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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后日谈”小说（没有插图）纯粹兴趣使然，以及个人对于ACGN文化的兴趣所好,同时感谢“好见see baby”朋友对epub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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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谈的故事简介: 后日谈是正篇小说往后的的时间线所发生的故事。
打倒狂神艾希特的南云一家，在回到地球上后所展开的各种生活...




◎后日谈Ⅰ——
注：后日谈Ⅰ全篇除“平凡番外编　世界の深渊卿から”之外基本全为机翻+部分润色！
***

◎001　南云家の朝　其１
「⋯⋯起床，起床，阿一」
微盹的意识因为温柔的声音和摇动而远去，渐渐醒来。在眼皮里映射出淡淡的光芒，房间的窗帘已经被打开了，自己沐浴在早间的阳光里。
「⋯⋯我怎麽都好，先去。」
「⋯⋯这样的不行。早饭要冷了。起床」
像蛾蛹一样把被子裹起来，伴随着就要消失的声音，打算向梦的世界出发的是，这家的长男──南云阿一。然後，一边浮现着为难一样的微笑，一边温柔催促起床的是，阿一最爱的异世界的吸血姫──月。
月在阿一的床边坐了下来，温柔的抚摸着阿一的黑发，指尖像梳理阿一的头发般温柔的流动着，并且，十分可爱的眯上了眼睛，把嘴唇轻轻的靠向了阿一的耳边。
Chu～小小的轻吻声响起，阿一没有做出回应。对着这样的阿一的月，这次笑容满面的朝着阿一的耳朵攻去。再次，没有什麽反应的阿一，月就这样沉默了。阿一是懒虫（？）
月放开了嘴唇，在阿一的耳边一边喘着热气一边开口到。
「⋯⋯不起床的话⋯⋯阿一就作为早饭」
「起床了」
这是非常好的话语了，不过父母，伴侣们和女儿都在楼下的现在，从早上就变成了「懒虫」的话，在各种意义上来说都会很糟糕，也确定会从邻居的脸上看到「哎呀嘛」这样的。因此，阿一迅速的掀开被子起床了。
「早上好，月」
「嗯，早上好」
月的手像梳子一样效率的把阿一跳起的头发梳理好了，从大清早晨开始房间里就充满了甜蜜的空气，也许是心理作用，就连早间钻进房间的阳光都客气般的渐渐的淡下去了。
是在异世界旅行的时候真的很难想像得到的场景，刚睡醒就眯着眼睛抚摸眼前的恋人什麽的。接着，环视了一下宽敞舒适的房间。
房间当中，有七成的书架放置着各种各样的游戏和书籍，那中间有着写字台和椅子，在写字台的桌面上放着一台高质量的台式个人电脑，以及壁橱。面向朝南开的窗户上，悬挂着与床一样的藏青色的窗帘。
（⋯⋯至今还，感到是「令人怀念」，在对面世界的经验太强的原因。回来有一年的时间了，但是想没有不协调感地生活的话，可能要到半年以後去了。）
阿一在内心中小声的叹着气。并且，开始确认起自己的左手来，在那个手臂上没有看到和金属一样的迟钝光辉，外观就和普通的人类手臂一样，包裹着有弹性的皮肤，和右手一样都有着晒黑的痕迹。
并且，阿一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右眼。没有在异世界已经变成标志的眼罩的触感，岂止如此，神结晶特有青白色的光辉也没有。外观也是和普通日本人一样的茶色瞳孔。
「⋯⋯嗯？阿一，怎麽了？感觉有违和感？」
月注意到了阿一的状况，一边把脸贴近阿一的鼻子一边疑惑到。鼻腔充满了香气，阿一一边看着一不小心就能把魂魄夺取掉红玉般的瞳孔入迷着，一边摇了摇头。
「不，手臂和眼睛都没有不协调。托月们的支持的福，人工皮肤也好，假眼也好。在医院接受精密检查也不尽想可能检测不出来吧，若说，没有不协调感觉这个状态就是最大的不协调感吧？」
「⋯⋯？活生生的外观也有不协调感吗？」
「啊。太过浓厚的经历呀。金属制的手臂，结晶体的眼睛，头发都全白了，我已经????。所以，回到了原来的不如说，又换回来了的感觉。嘛，现代的地球，那样的原理不明的自动手臂和未知的结晶和用假眼之类被发现就太危险了，所以没办法。」
一边苦笑，阿一用右手敲打着左腕。用魔法制作的人工皮肤，漂亮的肌肤触感再现着，那深处隐藏的金属的假肢的存在一点也感觉不到。
形成这样的。是在同伴内首屈一指的变换魔法使用者的她的技能，凭借阿一的技能和月的改动，重新做了假肢，触感和外观做了普通的手臂一样的伪装。
另外，假眼是魔法重新生成的，头发的颜色是香织的再生魔法而恢复了原来的颜色。
当然，做为时间干涉的领域强者的香织认真使用了再生魔法的话，恐怕，阿一的变质的肉体本身复原的事也是可能的吧？肉体的缺损，吃魔物导致的肉体变质，返还到那之前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阿一没有期望那样，如果恢复到和地球时一样的身体状况的话，总有一种对异世界之旅轻视了一般的感觉，而且比月先衰老什么的是不可接受的。
到底寿命什麽的有没有也不清楚像怪物级一样的肉体，符合阿一自己的希望。顺便说一下，如果月使用使徒秘术的话，肉体的寿命的问题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解决的可能，所以香织们关於这件事，也没有问题。
「⋯⋯嘛，我的话，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阿一所以没有问题。倒不如说高兴」
月这麽说着的同时，月寄宿着爱意满满的把阿一的左肩，右眼，头顺序般的一一亲吻了。
那一天，返回方法确立後，在树海的大树下，从阿一的求婚的那天开始，月的爱情表现越来越光彩夺目了（？）。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就没有在任何地方取下来过，与阿一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一起散布着幸福的光芒⋯
「就像你说的那样，怎麽样？月，习惯这边的世界了吗？」
「⋯⋯嘛。还有，不知道的事情，不习惯的事情也很多。真的，是另一个世界。难以置信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很开心。就像惊奇箱一样，每天都很快乐。」
「这样啊」
「⋯⋯嘛，而且，有阿一的地方，哪里都可以很幸福。母亲和父亲也非常温柔，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我很幸福。阿一的世界，到处都充满着幸福」
「是、是吗？⋯⋯什麽呀，从早上开始就热烈（？）」
吃下一发爱意直击的阿一，羞涩一般的视线彷徨了。月理解到那样的阿一羞涩了，月一边发出」呜呼呼」的笑声一边像猫一样靠近了，阿一下意识的把手放到月的头上开始抚摸起来。
从早上开始就蔓延着充满甜蜜的空气，月长长的睫毛一边抖动着，一边把带着淡淡桃红的嘴唇悄悄的微启（？），阿一明白了那个的意义，简单的就陷落了，把脸贴近了。
「月姐姐！爸爸还没有起床！？」
砰，房间的门一边被很有气势的打开了，一边进来了一个挺起小小胸膛的５歳小女孩，阿一的女儿缪缪。但是，翡翠绿色的头发变成了金发，海人族特有的扇形耳朵，也变成了小小人类一样可爱的耳朵。
原因是，缪缪的脖子上挂着戒指型的魔导器所释放的幻术。令人吃惊的是，连感触都能够再现的优秀的东西，所以就算摸缪缪的耳朵，也没有触摸到鳍的感觉，反馈回来的是和正常人耳朵同样的感触，因此，外观完全是金色头发的美丽小女孩。
那样的缪缪，气势很好的一进房间就看到每天早晨一样的情景「啊～～！用手指指着提高了声音抗议到。
『从早上开始月姐姐总是说着说着就开始袭击爸爸了！为什麽，你不遵守约定的！』
『⋯⋯额，那，那是阿一⋯⋯』
『你都在身上了！』
『⋯⋯呜，对不起』
被缪缪小小的食指指在眼前的月，也不禁失去了姐姐的立场而低头了
来到地球一年了，最近，缪缪相当明显的成长起来了。管理着这样那样纠缠着阿一的月姐姐们。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早点习惯的事在情操教育上是可喜的吧这样的事，两个月前开始，到幼儿园开始上学的，不过，在那里，好像「姐姐」属性觉醒了。
年龄上年长组的也有，缪缪只是有对幼儿来说太浓的经历。被绑架，被拍卖，穿越砂漠旅行，魔王城决战，神话战争也参战了。对那样的缪缪来说，在和平的国家日本出生的同年龄的孩子们，还是看上去相当的年幼吧。
自己要坚强，一边学习着自己四周义理上的姐姐们和充满了慈爱的母亲，一边模仿着对其他的孩子们照顾着⋯⋯一不留神，就成为了被大家的信赖的领袖。
只是，对幼儿园的孩子们归结为「诸君！一起当缪缪的朋友！」呼吁着，对没什麽干劲的孩子「诸君，现在正是灵魂鼓动的时候了！」，对着不安的孩子的话，就展现大胆的笑容给他们看，在接到被保育员的老师有点不像幼儿园的孩子的行为的报告时⋯⋯那个收到联络的阿一真实在地上打起滚来。
「难为情哦，缪缪，瞧，我已经起床了」
相对其他的伴侣来说，有着絶对的正室魅力的月，被缪缪训斥时发着愣侧目了，阿一从被子里爬出来，缪缪对着阿一点了点头，并且朝着他伸出了双手。
「缪缪？那个动作是？」
「爸爸，希望抱抱」
刚刚才责备（？）了月的缪缪，紧接着发挥了撒娇的本性，月在这种突发情况下眼光转向缪缪，明显带着「我撒娇时都被责备了」这样小孩子般的不满。
而缪缪的回答则是，
「妈妈说，『月姐姐放开的话，立刻撒娇吧，进攻吧』这样说的。」
「⋯⋯稍微和蕾蜜雅谈谈」
月冲破包裹着自身的金色光辉之後成为了大人模式。然後，为了教女儿战斗的策略的母亲说的一句话，静静的，迅速地走出了房间。
然後，留下了的阿一，用保持抱着的姿态，看向缪缪发出心惊胆颤的眼光。这个眼前的小女孩，是踏实的学着年长者们教的东西了，今後，接受她们的教导，女儿会有怎样的成长呐？⋯⋯
「爸爸，抱」
「⋯⋯哦」
缪缪一边微笑着，一边提出了可爱的要求，阿一一边以抽搐的表情抱着缪缪，一边听到楼下的喧嚣而出了房间。
把缪缪一只手抱着走到一楼起居室里的阿一，看到月正向缪缪的亲生母亲进行说服教育的情景。而有着和缪缪一样绿宝石金发和人的耳朵的蕾蜜雅脸上则总是「哎呀哎呀，呵呵」之类轻轻的微笑着的样子。
对着大人模式的月，不知道是不是未亡人的缘故，两女之间，至今，从近处一动不动的看着话就会有着不安的心情，可怕的月。
「啊，终於起来了阿一先生。」
「嗯，我认为还是要让月去才能把他叫起来。
帮忙准备早餐希雅感到很惊讶表情说着早上的问候，在客厅的沙发看着新闻的缇奥也回过头来做了寒暄。
缇奥的身姿没有什麽变化，希雅骄傲的兔耳是用缪缪和蕾蜜雅相同的魔导器隐藏着现在，淡青白色的头发用发圈固定着垂在脖子前面。
『哎呀，希雅酱，缇奥酱，那样说的话，自己去把阿一叫起来怎麽样？』
『当然了，母亲大人。』
『当然不是，母亲大人。』
从厨房里把早餐端出来⋯⋯但并不是，以刚刚起床来的样子从洗手间出现了，阿一的母亲的南云菫。因为堇是人气少女漫画家，所以，晚上工作到很晚的，早上异常软弱。因此，在南云家平时好好地端出早餐的这样的习惯是没有的。
那里，是在异世界也担当了料理重任的希雅和母女一般合作的蕾蜜雅，阿一从异世界带着月们归来後不久，早间厨房的一切事情都交给她们两人了。
『大家，早上好。哦，从早上就好华丽。一年过去，我的心依然欢悦着。把儿子变成了伟大的男人带了回来，真的谢谢了。』
「从早上精神满满啊，爸爸」然後，看着月们笑的时候。被妈妈狠狠的打了（→_→）」
我现在，很感动！这种态度，从一年前开始持续这个样子的高个子短发中年，是南云家庭的顶梁柱，作为游戏公司运营社长的南云愁。
纯粹御宅一族的他，看着就像是从二次元里飞出了一样的月们，每天感动着。在那里，可能是被美少女・美女们叫着「父亲」之类有着大大的关系吧。
愁被女儿们包围着高兴的笑着，菫趁着阿一把缪缪的头发重新梳理一下的时候，走到饭桌上并吃起了早餐。
顺便说一下，愁和堇的赚的钱大幅超过了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南云家相当大。所以，就算一下子增多了家族的成员，到也哪里都不感到拘束。
不过，反正家的增建有在好好的进行着，已经几个月的时间了，被邻居们关注的非常优秀的住宅也快完成了。
另外，月们的居民登记等行政问题，是阿一向政府机关提交了完整的伪造文件。月非常用心的把政府职员魂魄用魔法暗示到了，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要弄齐的文件和护照等身份类证明数量很多，所以放弃了，至少在日本月们存在是不自然的这种事是不容易被发现。
如果暴露的话，用魂魄魔法处理就行了，最终国外的政府也对月们的出生履歴等存在的证据进行调查的话。就对这世界的行政官们用神代魔法来抗衡！
「嗯，希雅酱。蕾蜜雅酱，今天也很好吃啊。从早上开始胃就一直吃东西，那是什麽拷问？嘛⋯⋯这样的话，无论多少都能吃下去。」
「同感啊。阿一，爸爸很高兴。儿子变成优秀的人回来了。已经，什麽都没有必要教你了。」
「爸爸，表扬还是贬低？不太明白。或者说，为了成为优秀的人进行过教导什麽的吗（？）」
因为菫用乱来和夸张的动作来夸奖着希雅和蕾蜜雅，但对愁以阿一恩人自居的态度的话，让阿一惊讶的回答到。而且对於这样的阿一，愁则是「真是的，哎呀」，在坐立不安的气氛中想到什麽开口道。
「说什麽呐？从懂事时开始，你是御宅族的灵魂就觉醒了吧？那就是，你御宅族的灵魂做了这样那样的事吧。在异世界你所做的，确实那里是主要原因吧。如何？父亲的感觉没错吧？」
「我的异世界体验说过了，不过，那个哪里的御宅族灵魂哪有用了──」
愁与堇和阿一谈过在异世界的全部经历过。无论外表极力回归原貌的事，手臂和眼睛是贋品的事，目光变锐利了的事情，重要的是并不会因为相距过远的时间这种氛围而欺瞒，父母也觉得阿一的回忆没有谎言。
也就是说，儿子从掉落地狱而开始的一连串的非常壮烈的体验也全部知道，不过对阿一那个稍微有御宅族风格的发言感到有些小想法。
所以，阿一普通的反驳了，不过那一瞬间，愁和堇想到什麽似的一边附和着阿一一边大声的说到。
「各位，战士的大家」
「哦！！」
「现在这个时候，是燃烧灵魂的时候。」
「哦！！」
「把一切的阻碍抹杀掉
『哦！？』
『我守护着月，月守护着我，所以我们──────』
『已经明白了！爸爸，谢谢，谢谢你们！所以，停下吧』
在苦闷的阿一身边响起悲鸣似想要阻止而提高的声音。看着那样忍耐羞耻的儿子，妈妈爸爸是毫不留情的追击着。
『喂喂，怎麽了阿一？为什麽害羞啊？不是很帅吗。相当真实说了那样的台词不是吗？爸爸，我看过了缇奥小姐给的映像记录，心里想着真的是很棒的事情，是真正的男子汉哦』
「嗯，完全不仅是女孩子，就连人妻也是『我的女人。』什麽的，是哪里的乙女游戏攻略角色什麽的吗？真是的⋯⋯」
筷子一边颤抖着抖动紧握着的阿一侧目了，愁与菫絶妙的做出了漂亮的追击。
「阿一先生，加热一下，谢谢！」
「吵死了。真是的，把那个给我」
完美的时机，完美同步，一边用餐一边低头的愁和堇，阿一脸通红的提高声音怒吼到。
阿一的话，不知道到有缇奥秘密用映像记录魔法在充满回忆的地方记录着──地狱的事情，接受希雅时、和缇奥及她祖父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魔王城前对班里的同学进行演说等──，愁和堇则是对每一件事，「到底是，儿子！」称赞着，并混杂着玩弄。
做为元凶的缇奥眼角上挑的感受到阿一迁怒而来的压力，喝着味噌汤的时候呛到了。鼻子里垂着汤的同时，一边哈哈着（？）
「啊，不愧是，阿一先生的父母。最近，终於习惯了，不过，看着被作弄的阿一先生的身影，没有不协调感。」
「⋯⋯嗯。但是，被作弄的阿一⋯⋯也好」
「哎呀哎呀，月小姐的话。最近，有种阿一先生什麽都好的感觉。呵呵，缪缪也不努力的话。还有缇奥小姐，您用餐的话？一边滴鼻涕，一边『哈哈』，要好好的吃。都成『禁止播放』的画面来了。」
阿一和父母交换位置，希雅苦笑着，月不知为什麽脸颊绯红，缇奥在「哈哈」，蕾蜜雅微笑着。哎呀，那样的光景就是最近南云家的日常生活。
愁和堇从那阿一平静的退了出来，专心的吃着早餐，而月们则是安慰着生气得浑身颤抖着的阿一。
看着被美少女，美女围着照顾的阿一，愁与菫互相看向了对方。
「即便如此，阿一突然回来了，并且把月酱们介绍来时，真是吓了一跳啊」
「是啊。真的是从异世界中归来，真没想到啊」
轻声细语般语言交换的同时，两人想起了阿一回来的时候。


◎002　南云家の朝　其２
某高中的一个班全体集体突然失踪了，在社会上引起骚动开始後约一年。
当初，集体诱拐发生的当日中一瞬间发生的，自主失踪发生时，吃完午饭，做完作业，翻倒了椅子等不自然现象，学校发生了现代版的玛丽・赛勒斯特号事件，被媒体们过度的炒作了。
但是，世间的流动也挺无情的，对那样的神秘般的大事件也不会保有长期持续的关心。时间过半年，在短时间内就会失去对事件的报道，贤しら（人名？）的实况转播，以这个事件为契机，试图自称超自然研究者的人等发出了各种各样别有用心的见解，在媒体试图打破这种情况在，明星夫妻离婚的关注。大政治家的贪污事件，媒体纷纷散布了新的话题。
那样的在风中，加热了媒体冷静下来，人们的关心开始转移到其他事件中，当然，失踪学生们的家人和警察仍然在拚命寻找失踪者。但是，没有任何线索，每个人都开始受到精神和身体的疲劳而放弃。
愁与菫也一样，为找寻失踪儿子而身心疲惫。拚命的想着，阿一没事，我相信一定会回来，同时在无情继续流逝中听到了隐约渐渐走近的絶望的脚步声。
什麽时候回来也不要紧，阿一的房间每天都有在严格的打扫。然後，每当此时就失去了主人的房间内的言语，就全身颤抖。在客厅里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也，耳边响起的是儿子的声音。明明知道是幻听，由於周围的环境（？）。为了大门口响起小小的声音，而跑去开门的这种事，已经数不清。
失踪了学生们的和家人一起成立的「家族会」上，父母们的表情也渐渐一天一天失去了，愁与菫也心塞而充耳不闻了。
然後，阿一消失马上要满一年了。那是，对两人来说絶望的影子会更浓的意思。
滴答声和钟表的声音非常的清晰回响在客厅里，慢慢地，愁像在电脑显示器看到的那样，把鼠标铮铮敲响的手不停开了口。
「堇，该睡了吧，怎麽样？昨天也太晚了吧？」
「没事哟。那样的你才是，睡了吗？昨天，工作方面也很辛苦吧。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了吧」
深夜，在操劳完全瘦下去了愁和堇，仿佛被程序控制的机器一样，机械式的进行着情报传单（寻人启事）的制做，把散布在PC论坛上的公告检查了下，一边彼此头也不抬的用语言交谈着。
「在工作方面没有问题。我家的家伙都是可靠的。社长不在也，无论如何都会进行。倒不如说，那样幽鬼般的样子出去也麻烦，因为被赶出来过。大体上，比起我来，菫不是更糟糕了吗？又休刊了吧？」
「⋯⋯嗯。但是，只有一次。我家的助手优秀，所以」
愁和菫各游戏公司的运营和漫画的连载，在这一年里相当停顿了。一切都是因为要去找寻儿子。一般情况下就有一天会失去信用社会的连续休假，那个情况托两人的同事或部下们理解以及积极协助我的福，处理着失职的事。
那是真的很难得，就算阿一回来的时候，父母到齐，无职业的这种微妙的事态，什麽也看不到了。彼此的工作环境特殊的这事，露出良好的映象迎接阿一回来，他们也因为被时间卷入的阿一从心里担心。
但是，那样的他们，也逐渐把目光转向愁和堇，看到这样的他们而心痛着，并且包含了巨大的同情心理，他们之中也散播开思恋，父母失踪的孩子不可能，或者已经，「阿一你⋯⋯」开始这麽想。
那样的空气，愁和菫两人也并没有在意，搜索的时间的是他们的缘故，所以迁怒等不可能⋯
抑郁的心，是不可能休息的，互相虽然都知道，假惺惺休息一下吧这句话成为相互之间往来。
短时间内，实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话的愁和菫，但是他随即在网上信息留言栏有力的信息表明，一看就知道是假心无い，信息或回帖的愁终於，他开始移开了视线⋯
然後，叹了一口气的吐着桌子上两手肘支着，并用双手，用双手遮住眼睛垂下了头。
「⋯⋯阿一。在哪里呢⋯⋯」
「你⋯⋯」
看到还不到４０歳，但却仿佛疲惫的老人一样的形态的愁，菫也把作业的手停止抬起脸了。
「果然，稍微休息一会吧。」
「⋯⋯不能和你明白的吧？反正，好好睡不着」
「这样吧⋯⋯」
堇语言架设了。愁说的完全，自己也适合的事。多少身心疲惫不堪了，每一天，就像火烘烤那样焦躁愈演愈烈。那，两人从所谓的安眠夺走了。
「不要紧的。」，「目前为止，只过了一年。即使，无论花多少年，一定要找到。到那个倒下去为止
「⋯⋯是啊。那个那样。
苦笑着抬起脸的丈夫微笑翻动，尽管如此隐藏不住的阴影忧虑，菫有寄り添お吧（看不懂）从座位上站起来之前，叮咚，玄关的门铃响了。
当然，已经这麽晚了的时间段，有人来拜访的话应该会通过电话先联系吧？二人彼此望了一眼。虽然立刻，『那个可能性』没有达到过，两个人的心情的以疲惫状态表示。
慢吞吞，把沉重的腰提高了的愁，把内部应答机的话筒拿了起来。那样的话，当然，显示器的来访者的身影，⋯⋯
⋯⋯啊，那个，怎麽说呢⋯⋯我，可是
强烈的视线左顾右盼地寻找是不是说什麽，是不是可以不挑剔的，这个一年之间的认识他的人们，从长远来看，不禁张大着眼睛的言行表现出那个人⋯
但是，我明白显示器隔着。
气氛，眼神，身高也记忆的东西不同。
尽管如此，明白。
愁，完美，瞬间，明白了。那个，哪里不融洽似的，困惑似的眉毛八字的人物⋯⋯一直寻找的人，一定会回来的，我相信了⋯⋯
──最爱的儿子。
当，话筒放弃了的愁，把起居室的门用踢开的气势打开了，也没有暴力，用走廊的钥匙把门一下子打开了，
然後，
『啊⋯⋯那个⋯⋯⋯⋯我回来了，父亲』
『啊』，『阿一』
不知不觉追上了堇和异口同声，从崩溃的喉咙中发出了声音。同时，家的门前，发出ポリポリ挠脸颊的儿子的身边猛扑气势跳入。
「阿一，真是的，你这混蛋！到现在为止，都到哪里去了这样走过去」
「这个傻瓜儿子啊。真是好担心！」
喘不上气的感觉越来越强，父母和儿子拥抱在一起的现在，为了确认彼此再也不会消失一样。强力的紧紧抱住。
朦胧的街灯，大门被街灯温和的照着，然後圆圆的月亮，照着被两人拥抱着万歳的状态僵硬了的阿一，再次成为一个温柔的家庭。
自己担心着的事。在自己回归时我确认了。
但是，即便如此，现在的自己的身影和气氛，即使是头发的颜色和假眼假肢，尽可能的以前的外观的回到了，也与以前的自己是相当不同。
所以，一定会迷惑吗？我想。很惊讶，「真的是这样吗？」怀疑的语言伴随着觉悟。根据情况，一定，都需要时间是吗？，在心灵的角落里。
那个，曾经七大迷宫之一──【修尼雪原的冰雪洞窟】，己的虚像被指出的那样，阿一的心的深处，被公认为变成妖怪的自己能得到父母受可能不害怕了所以，不想说，似乎不想说，阿一的敷衍似乎不可能心情。
但是，打开兜帽，看来，这条街。愁也好，菫也，阿一的变化的眼神也没有，确信和愤怒，无可救药的那样的安静抱紧我了。
阿一的身体内，热情，然而安静，深深的感慨沸腾。异世界中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壮烈的经验，仿佛在走马灯也经历着如脑海里过る。
然後，只有，觉得。
──啊，终於回来了，我
阿一的双臂，悄悄地父母背上无以言表。然後，颤抖的声音，小，但明确，再一次说了。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愁与菫，眼泪濡湿瞳孔也就那样，稍微阿一离开，好好地视线合十，洒落的微笑一起那句话一定，对阿一来说，真正意义上的险峻漫长旅途的终结，赠送的话语。
「你回来了，阿一」
此後，邻居窗帘的缝隙中星星点点的样子拜访注意到了阿一们，兴冲冲地回到家中。
仅仅一年没在家。尽管如此，怀念眯起眼睛，小小的扶手和装饰品，阿一手颤抖着。
进入客厅後，阿一看到了大量的宣传单。那张照片拿在手里仔细凝视後，就这麽开着电脑中的呼吁提供信息的网站也被找到。
「⋯⋯你不在了，所以这一年，至少方法也想尽了。但是，毕竟，任何情报都未曾收到。⋯⋯阿一，你，不，你们到底是哪里？」
「那个，阿一。一年前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什麽事情了？」
「⋯⋯是啊。说明是简单的也有，也很难。有很多不得不说的。」
儿子的眼神，已经很和少年不相称的眼神，愁和堇是屏息。然後，体谅到。阿一有超过自己想像的，可怕的经历。
「是说话的话，赶紧收拾桌子，很多的话题吧。稍等一下。现在，泡美味的奶茶给你」
「啊。谢谢你，妈妈」
「呵呵，总觉得完全变成大人样了」
然後，菫泡的甘甜温暖的奶茶，边喝阿一的两人集体失踪谈起了的真实。全部一次说的话，阿一的体验太稠。因此，只提及了关键部分，但通往异世界的召唤，奈落的生存，同学们的诀别，大迷宫攻略，神话的决战⋯⋯它们这些结束的时候已经天空发白了。
一通谈话後，阿一看着几个空杯後休息。愁与菫，四肢无力，一边吸一口气。愁得眼睛，一边用手指画着圆圆（？），堇是拿着杯子抬头望着天空的同时想着，如何归还的？迷一般的那样沈默。
「果然，难以相信吗？」
阿一有苦笑着询问。
「那是啊。爸爸妈妈，也因为工作的关系，对那样的东西的知识丰富⋯⋯实际上，的话⋯⋯」
「就是呢。只是，集体失踪不自然至极的情况考虑，头不能否定的啊。阿一这情况谎言吐出的理由也没有。所以，我担心的是，阿一被什麽人洗脑了的可能性。」
「哈哈，的确，那个想法远远真实性。我也是，爸爸和妈妈的立场的话，首先是这麽想的吧」
被某人拐骗，集体都洗脑被荒诞无稽的幻想的记忆洗脑了⋯⋯确实，异世界去和神魔物战斗了比起被说，那个方法一直有真实感。儿子的话不相信，不如说，如果早点接受治疗的话这种担心来自现实的想法。
自己担心的两人，阿一苦笑加深，但是怎麽也不确认不能说了。
「爸爸，妈妈。我说过的真实与否，证明它的手段。所以，现在是真实的。假设，请回答我。⋯⋯我回来了的事，是怎麽想的？不，现在对我怎麽想？」
那是，阿一的心深处最害怕的问题。父母，失望和恐惧，回避和厌恶的情绪转向的话⋯⋯的流石，紧。一定会离开家，就那样投向最爱的恋人的胸了吧（？）
但是，阿一的内心的紧张和相反，愁和堇，阿一的心害怕察觉到的那样困难的一样，或者吃惊一样的笑容。
「那个啊，阿一。我也是，菫也是，都不是圣人君子的哦？」
「诶？」
困惑的阿一，愁和堇是站在座位上阿一的旁边依偎着。
「比起别人的死，儿子的平安是更重要。也许会觉得薄情，但那是亲人的人。完全，那麽紧张⋯⋯可能会被从房子中赶出去之类的，想了？笨蛋！」
「虽然⋯⋯妈妈。确实，我因为需要所以杀了，杀人一点踌躇也没有。变成这样了。抱着杀人不回避不厌恶感的家伙，接受吗？」
没办法啊，这个孩子，菫抚摸着自己的头部，阿一以无法形容的表情还嘴。对此，愁，这次真的感到吃惊的样子开了口。
「接受什麽，我们是一家人啊？家人关系终止之类的话语，南云家。不知道吗？你是我的儿子的缘故，『父亲大人不逃！。』
『不，这样的时候才要跑啊⋯⋯』
「是，总之，青森。阿一是我的儿子，我是父亲。既然是这样，我也是菫也是，你总是的朋友。儿子的生存受到威胁，可是别人之类担心被需要。因此，如果，你的罪恶感，抱着遗族补偿的话，想一起补偿，快乐的成为了杀人鬼的话，立刻阻止你。
恐怕，常识性地考虑的话，愁和菫的方式错了呢。作为父母，无论发生什麽事情都一定要追究杀人的，必须的。那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必须说服。作为父母，孩子的罪斥责是必须的吧。
然後，一定是愁与菫也都知道。而且，杀谁也。儿子活着回来了，不喜欢敷衍。阿一有想通的就好，就算赎罪的话一起，外道沦说的话，不惜生命。赌上走上正道领回。是的，清楚地告知。
『阿一，到现在的事後悔吗？』
『好，我丝毫没有後悔什麽的。错了也不想。我，全部觉悟上，於是决定。』
『嗯。是必须的。但是，阿一。那种做法，在日本是行不通的哦？』
『我知道。以敌对的家伙全部杀决定开始了的旅程，已经结束了。所以，态度也不改变不行的。嘛，创伤灌输左右的事情可能会有』
「是的，那就好。即使阿一的心，成为杀人不逃避的东西了，但阿一身上有理性和情。不，没关系。愁说的那样，如果阿一路脱离的话，使劲打也领来，一起负起的责任也提高了」
「妈妈⋯⋯」
阿一想。即使，神都歼灭获得力量，也还是，父亲和母亲是无敌的和气。然後，想起在异世界的爱女那时，作为父亲的自己有不周之处的地方深切地感受到了。
悄悄瞑目了的阿一，被愁和堇温柔地抚摸了。如果，目睹了阿一的杀人的话，一定不动摇之类的吧。创伤也说不定。像现在这样，踌躇也许没有语言不能送达。
尽管如此，一个确实能说的是，阿一，儿子，怕被离开，只有这样的事情絶对没有这样的事。
那个感情，确实传到了阿一。所以，阿一的话只有一个。
「⋯⋯谢谢。爸爸，妈妈」
愁与菫的眼神温柔的眼睛
这样的父母的温暖的感觉，阿一睁开眼睛看见二人淘气的笑容。心完全晴了。改变了自己接受了的事，阿一恢复了平常的自己。
那样的话，之後，在某种意义上是最重要的报告，必须。先说的异世界的证明也顺便能一举两得。
「爸爸，妈妈。很久以前，我在异世界被召唤的话⋯⋯真是愚蠢的事。记得吗？」
「啊？啊啊，记得也。如果，剑与魔法的世界，魔王也打倒了的话，对这样的我来说後宫也建起了，阿一『我，好像也没有把魔王击倒。能做的，顶多回到家左右的样子。和重要的人的一起』这样说过的。」
「好，记住了的。嘛，那个什麽啊。刚才的说明的时候也有点话题了⋯⋯重要的人。想介绍一下啊，从现在开始好吗？」
「从现在开始？已经有人了啊？是不是说，她果然来了吗！？与此同时，异世界的？不，还没等，异世界被召唤的说法真不知道是否⋯⋯」
「那、是啊。也许，那就是阿一的虚伪的记忆种植的吧⋯⋯⋯然後，『儿子回来想要的话，请给我买这个神圣的壶（什麽鬼？）。啊，现在的话一百万，特别半价优惠。」这样说出来的呀！」
什麽奇怪的妄想和构思，警戒心赤裸裸的堇和，「堇，你，天才吗！？」和在一瞬间附和的愁。什麽，把自己的最爱当成不法销售人员处理而苦笑，阿一的视线破碎虚空中彷徨。
「⋯⋯月，听到了吗？我。」
「喂，菫！阿一和虚空说话起来了！这是那个吗？这家伙她是空气吗！？我，作为父亲怎麽办！？」
「冷静点，你。粗心大意了⋯⋯我家一定有窃听器！卖给阿一神圣之壶的女人，现在开始要来啊！」
「什麽、？混蛋，卖给我儿子壶的家伙呀⋯⋯用我惊人的砍价技术，降到５万圆以下！」
突然，向着空中谈起了话的阿一，其实「对念话」不懂的愁与菫大副动摇了。堇以微妙现实的推理挂在嘴边，愁有变成小型恐慌方面偏离的坚定决心。然後，出现了卖壶少女的轮廓（？）
无视这样的父母的做为，阿一的对话还在持续。
「啊，已经不要紧了。⋯⋯啊，大概是说了的地方。立刻，月们想介绍一下。⋯⋯对了。坐标是明白的吧？啊，那麽，门打开直接来。我的⋯⋯是啊，东部时间一米左右为中心，拜托了」
其实，现在，月们在阿一就读的学校。从托达斯归来时，打开门的地方在学校的屋顶上。老家的样子容易联想，即使白天也通常是禁止入内的屋顶上钥匙挂着，所以也不醒目的方便的地方。
然後，同学们陆续回家的回国後，月们提出在自己学校等候的提议。阿一与父母的再会很重要不要打搅。
当然，这样不知道情况的哀愁和堇，虚空中继续着说儿子，该怎麽办呢，跟面面相觑──之後，僵硬了。
咦，突然，旁边的空间飙升一样扭曲了吗，就这样成椭圆形，成为之後，眼熟的景象──学校某个教室似的地方。
「哪，哪里啊，？」
「嗯，嗯？喂，突然幻想系啊！」
在愁与菫盛大的狼狈状态中，从门的边缘突然露出的是月。那个红玉之瞳津津有味的在房间里徘徊，顺便，看向愁与菫反映高兴地眼球，最後向阿一转去「可以进来吗？」无言地问着。
「欢迎回到南云家。不要客气，进来吧」
「⋯⋯⋯」
阿一的欢迎的言语让月能踏入南云家。房间里突然出现了空间的洞，从那里出现了醒目的桔黄色人偶一样的美貌的少女，愁与菫张大口让动摇显露出来。
阿一在月旁边站着，恶作剧成功了孩子般的表情地笑，一边介绍了最爱的恋人。
「爸爸，妈妈。她的名字是月。我特别的人。顺便说一下，异世界的人，吸血鬼，原公主。」
「啊，CG模版！？」
做出常人没有的漂亮的反应的愁与菫。月，「啊，阿一的父母」心里暖烘烘的同时，同时，父母的寒暄的重大活动，有点紧张的同时，裙子一端拉起，做出气度与美丽举止的屈膝礼来。
「⋯⋯初次见面，阿一的父亲，母亲。我叫月。请多关照。」
「哎，你，喔。不，这是您太客气。彼此彼此，请多关照。」
「啊，请多多关照，啊？」
冲击，两个人的词尾变得奇怪。语无伦次的，看着低头的父母的样子，阿一微笑加深，但是，「这样的话，没完！」开口道。
「希雅！」
「是的说！义父大人，义母大人？我该怎麽说！请多关照的说！」
「兔耳，来了！？」
一边被指着，一边带着满面的笑容从门飞出了第二人的美少女，愁与菫漂亮的露出了呆样。答覆的空闲都没有，只看一下眼睛就离不开式的钉住了⋯
「缇奥，来吧！」
「嗯。初次拜会呢，义父大人在上，义母大人在上。主人的情人，性奴隷也是竜人的缇奥，请多关照。」
「性奴隷！？」
现在也这样那样摆弄自己的双峰，而且明显地把龙的翅膀展开一边的缇奥问候到，愁与菫不禁蹒跚。连续的冲击展开来。
「蕾蜜雅，缪缪！」
「是的，你。初次见面，我叫蕾蜜雅和女儿一起，请多关照。」
「嗯，嗯，嗯⋯⋯，爸爸的女儿缪缪！爷爷，奶奶，请多多关照！」
「爸爸，爷爷！？」
「女儿！？」
楚楚的样子，郑重低头蓬松美人，努力打招呼的小小的身影。愁与菫，听着缪缪冲击性的话语，终於僵硬了。然後，「吱吱吱」像忘记打油的机械一样转身对上阿一的目光。
那眼里明显有这「这是怎麽回事，请说明下」的意思。
所以，阿一简单地回答了
「缪缪是我的女儿，而月们全体是我的妻子。嘛，拜托你们了。」
「额！？」
「啊，顺便说一下，还有４人左右的媳妇。所以，以後再来打招呼。」
「『婚约者？』」
果然，两人一起发出了漂亮的同步反应。
然後，「你真是我的儿子吗！？」什麽的，「你真是我的儿子啊！？」被告知杀了人时都没有动摇的心，现在盛大的动摇着，『不，等等，菫！这麽可爱的孩子们真实的！？全部CG吧！被骗了！？』愁，看清面目！，『你，天才啊！阿一，醒过来吧！二次元的女孩子即使换成3D的女孩子，结果都是虚幻。虚幻而已！』发出了带着悲痛表情的叫喊声⋯⋯
总之，这已经是盛大的混乱表现了。
但是，这样的混乱没有持续很长。
两人的样子和欢迎时的样子不同了。但同时缪缪垂头丧气的说「爷爷，奶奶⋯⋯缪缪不好吗？」这样询问了，结果是不言而喻
「你好，我是缪缪的爷爷啊？」
「你好，我是缪缪酱的奶奶啊？」
漂亮、一瞬间。被缪缪至今为止的可爱行为击倒的样子，和阿一是一模一样。
然後，再次振作起来的话，眼前幻想有被唤醒的现象，美得超越人类的美少女们，本来在职业上就有耐性的二人马上对阿一的话肯定了真实性。
之後，热烈的大骚动开始了。儿子的经验的太稀有了，看到女性後宫的实现御宅族生活的一般的二人，已经眼睛闪闪发光的开始质问。
缇奥放出了用再生魔法录制的阿一战斗时的映像记录，清晨的住宅街怪声响遍了。「多麽哦哦哦，厉害啊！知道吗，知道吗？这是我的儿子！谢谢！」什麽的，「呀啊啊啊啊，听了！？现在，您想说的是！不妙啊！这孩子，真的魔王大人啊！然後，魔王大人是我的儿子！谢谢！」等，由於通宵到黎明的缘故，情绪渐渐提高了，然後，忍耐不了羞耻的阿一，用缠雷制止了骚动
「⋯⋯嘛。的确，到底是阿一和他父母，风格却不同」
「确实，这个才是，阿一先生父母的感觉。」
「主人的父亲大人与母亲大人的话，当然也可以说是的」
「呵呵，和阿一先生一样的各有特色。」
「嗯，爸爸和爷爷他们，非常相似的！」
要笑晕过去的愁和堇，用温暖的眼神一边凝视着月们叙述感想。
而且对於阿一的一句话。
「什麽意思啊，喂」
无法形容的表情的阿一。
从回忆归来的愁和堇，早上的餐桌上，月们和儿子在一起开始说话了。
「这麽说来，阿一。今天，香织酱们今天约了要见面的吗？时间上没问题吧？」
「啊～，从午後开始啊」问题？。
「雫也会来的吧？爱酱怎麽样？」
「雫和香织一起来。但爱子，白天也许能来的，或者晚上？有工作要做的立场也是有的。」
耸了耸肩的阿一，「小爱也很辛苦啊」这样同情的皱起眉毛。
今天，香织们交代了以大家为计划在外吃饭。同学都参加，异世界被召唤者们的同窗会一样的东西。不过，阿一们是现役的学生，语气稍有不同。
「喂，阿一。让香织小姐们，更加多的到家里露面。美少女的义女儿，越多越好」
「是啊。或者说，重建完了的话，索性在家住就好了啊。更加热闹不是很华丽吗？」
「⋯⋯本人们完全不反对⋯⋯一般说来，似乎是想啊，可对方的家人不承认。嘛，常识性的判断。」
阿一，雫和香织的家人见面的时候的回忆，耸了耸肩膀。
「额，这是真的吗？。嘛，我随时都欢迎这样传达吧。还有⋯⋯呵呵，今晚要住宿也没关系吧？」
「酒池肉林呀！我的儿子，变成了可怕的孩子了」
「住手啊。普通回来的。真的，爸爸和妈妈⋯⋯」
从大清早表情就变得疲惫的阿一。以及微笑着看着这样亲子对话的异世界的老婆们。
确实，和平和善，家庭日常蔓延着。


◎003　在街上的约会　其１
从阿一家所在的城镇那里稍微远一点的某个城市的站前广场。在那个设置着豪华的喷水池的场所，有着很多假日休息的人显得非常热闹。
当然，在那里有着相当多的年轻人在互相等着对方的到来，频繁的在手表和对方将要来的方向之间切换着视线，玩着手机消磨着时间。
在那些年轻人之间有着阿一的身影。与其他的人不同的是，阿一并没有特意去看时间，也没有去玩手机，而是在喷水池旁的板凳坐着，有如假日里带着小孩子来玩，发散着平日的劳累的父亲一样悠然的盯着天空看。
而且不仅像中年人一样发着懒，就连伸个懒腰都那麽有存在感，或者是因为阿一积累了普通的同年代少年少女所不能遭遇的异常经验吧。
不管何时都处於自然体，因为那个存在感意识都被自然的吸了过去。令人冷静的氛围有着奇妙的安心感，以及一丝的危险的气息。
有时，有着向阿一投去视线的女子集团要说当然也是理所应当的。其中还有着稍微红着脸颊的女孩子们在互相交换着（阿一的）话题，仿佛就要去逆搭讪了一样。
是在被异世界召唤之前所无法想像到的人生赢家状态。
「⋯⋯用气息遮断也躲不过去吗」
当然，对能力是怪物级别的阿一来说，这种周围的动向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完全都不调动姿势和视线自言自语的说着。
然後，终於鼓起勇气（？）的女子们的集合为了向阿一搭话而怯生生的走了过去，周围的女孩子们和男人们都注目着的时候，响起了让他们惊讶得差点掉出眼球的元气的声音。
「啊，在呢～。爸爸～～～～！」
sudededede的从车站的游乐中心那里跑过来的，是飘着祖母绿金发，挂着满脸笑容的缪。站前广场上的人的视线都被拚命跑着的外国美幼女的可爱身姿所夺去。
缪像是在说 那种视线才不知道！一样完全不做出反应，就那样气势雄壮的向板凳上坐着的阿一突入。
犹如弹丸一样完全不留情的全力飞扑。平常的话，迎合着时机用「く」的姿势消除冲击温柔的接受的阿一，现在因为正在板凳上等着，无法做到那样。
所以，阿一单手温柔着贴着飞扑过来的缪的肩膀，用相扑招式变换着突进力和回转力。硬要说的话，像是合气一样的东西。缪在在往阿一的腹部着弹的前一刻在空中咕噜的转了一圈，就那样坐在膝上一样落了下来。
「喂，缪。不是跟你说过、很危险的不要再飞扑了吗？」
「诶嘿嘿～、对不起啦～」
缪虽然一时间摆出一副并不知道发生了什麽的眼神，看着一边苦笑着让缪注意的阿一，笑着蹭着阿一的胸前。
阿一困扰的看着一点反省的样子都没有的亲爱女儿的模样，单手抱着缪站了起来。
从周围那里发出「诶、诶诶？　爸爸？　刚才、是不是叫他爸爸了？」「骗人、有小孩的吗！？」「喂喂、那家伙几歳啊⋯⋯那孩子是女儿的话、是几歳生下的啊⋯⋯」「话说、刚才的好厉害啊？　那个孩子、可是转了一圈啊？」什麽的，话题已惊人的速度开始扩散开来。
不过，缪的登场还只是序幕，他们看到了更加惊愕的景象。
「啊啦啊啦、缪真是的。不是说了不能一个人走的吗？　因为这边的世界可是很容易迷路的⋯⋯」
「妈妈。但是、因为爸爸在⋯⋯」
「呜呼呼、缪真是父控呢。亲爱的⋯⋯让你久等了」
凉鞋发出啪嗒趴嗒可爱的声音，蕾蜜雅穿着长裙和优雅的开襟毛衣，以及摇晃着三个发圈绑着的祖母绿金发走过来了。
年上的，不如说散发着满是未亡人色气的外国人大姐姐的登场，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了咽下口水的声音。几个男人对有着美人妻子的阿一射去嫉妒的射线。
但是，还没。还没有结束！
「阿一先生～、让你久等了～」
「让你久等了呢、主人哟」
那样说着到来的是，摇晃着淡青白色的长直发，毫不避讳晒着在超短裙下面露出的美白轻柔的美脚的希雅和，在平时的和服里打着线结的轻飘飘的内裤和Ｖ字衬衣，还有开襟毛衣的身姿的缇奥。
无论哪边都是拥有吓跑偶像和女演员美貌的人。而且一脸明显的好意全开的表情接近着好像拥有妻女的阿一。
车站广场前的人们的视线变得像是钉子一样。看来好奇心已经到达了有顶天。
阿一乾脆的无视了这些人，抱着缪耸了耸肩。
「因为你想『相约』一下吧？　没事哟。偶尔什麽都不干、有光发呆的时间也不壊」
对，正如阿一所说，在一起住的阿一他们为何在车站广场前相约会合，是因为这是女性阵容们的要求。阿一内心在想，一起去不就行了吗，但是是要求的话倒是求之不得。这是多麽可爱的请求啊。
「嗯所以、月在哪？　一起来的对吧？」
只有一个人，恋人的身姿没有在这里出现，阿一歪着头。
「啊啊、我想还有一会就到了。因为在电车中被『搭讪』了、月小姐说她来处理让我们先走」
「处理⋯⋯该不会、把他们扑杀了吧？　饶了我吧。如果连这个世界都涌出服装屋怪物（注：某人妖大叔）的话⋯⋯我可是不惜战争的」
「明明都杀了神、现在还会觉得这种小惑星们难搞啊」
希雅的说明让阿一的表情变得痉挛。阿一的难看样让缇奥稍微显出吃惊，不过想起每次被异世界的人妖们热情的目光凝视着菊花的阿一，感觉这是无可奈何的向阿一投去混杂着同情的视线。
顺便一提，根据希雅的补充说明好像只是用魂魄魔法来操弄意识和记忆，并没有扑杀掉股间。和异世界相比，月他们姑且也学习了在由严格的法律来维持秩序的日本里如何应对纠纷的办法。
在这期间，阿一注意到了车站的拱廊那边出现的气息，将视线转移了过去。
不出所料的在那里有着夸张的金发红眼的美少女，有如女王行走在红色地毯上一般，威风堂堂的，而且兼顾气度与稳静，坦然的身姿。
并不是平常的十二歳少女模式。与阿一相同，变化成了十七歳左右的年龄段了。妖艳自然不用说，嘴角轻微浮现出笑容，是不是在想着视线终端最爱的人呢。笑容混酿出温柔，配上完美的美貌令魅力增加了无数倍。
虽然是一眼就能看出是絶世美人并放出大人魅力的月，穿着来的衣服却是宽松的风衣和花边裙子这种狂野又可爱的东西，让美人特有的第一印象的魅力更上一层楼。
不论男女老幼，只要看了一次月的身姿，视线都会被吸引过去。
到处都响着Gon啦，Gashan啦，Bachikon啦（音效词）这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会走动的灾害」的月的受害者所发出的声音。
都是一边看着月一边走路的青年撞上了电柱子，
像是学生的男子团体有如雪崩一样撞上了店舖看板，
自己也看呆了的女子为了将男友拉回现实打出的一击所发出的声音。
但是月完全不去在意。在注目中飒爽地走着，来到了阿一的身旁。
「⋯⋯嗯。阿一、能和我『相约』，谢谢」
那样说着，啾的自己迎上了阿一的嘴唇。有如理所当然一样，如风吹就会草动一般，无比的自然。
周围的人被双手放在阿一胸口，踮起脚与阿一接吻的月搞得心潮澎湃。
「姆、月姐姐好狡猾哦！缪也想要啾！」
「啊啦啊啦、那麽我也⋯⋯」
「呜、在公众的面前稍微有点害羞呢⋯⋯」
「是吗？　妾身反而有点兴奋呢」
阿一在月离开之後，若无其事的躲开了瞄准着阿一嘴唇的缪那有如章鱼嘴巴似的亲吻，然後接下了蕾蜜雅和希雅的吻，赏了缇奥一记耳光。
稍微红着脸的女性阵容，和一边捂着脸一边哈啊哈啊的变态。
带着女儿的男人和复数的美女美少女互相亲吻的现实後宫场景，让周围的人的情绪达到了有顶天。
「那是啥！？　发生了什麽！？　是什麽摄影吗！？」
周围陷入了恐慌
「那、那个男的是什麽人物！？　是哪个富二代吗？」
路人们肆意想像着阿一的真实身份
「这、这里是日本对吧？」
猜疑着自己所在地的路人们大惊慌。
终於，出现了无法放跑这种珍惜场景而举起了手机想拍照的数人。
但是，毫无例外。
「啊、啊咧？　等、为什麽画面突然消失了！？」
「啥啊这是、怎麽全是噪点啊！？」
「骗人的吧、壊掉了吗！？　别跟我开玩笑啊！」
像这样，全部的手机全部像是短路了一样失去了它的功能。
原因当然就是阿一。
轻微调整着固有魔法「缠雷」来放出干扰的电磁波。
当然，离开了阿一的话就会恢复。
「⋯⋯恩。开始吵闹起来了。阿一、差不多该走了？」
「不不、怎麽自然地打算出发啊。还有没来的成员吧」
「⋯⋯？　阿一、你是累了吧」
「谁是モル◯─捜查官啊。别用Ｘ-Fi◯Es梗来忙混过关啊」（Ｘ-Files，Ｘ档案梗）
阿一苦笑着吐槽了明明知道还有没来的成员，却一副自然的神态催促着出发的月。
「⋯⋯大丈夫、萌大奶。那两人得了很厉害的便秘所以来不──」
「月～～～～！你在说什麽啊～～！」
「等等、再怎麽说、这种谎也太过分了吧！」
大声打断着月所说的对於少女来着太过分的话语，摇晃着富有女人味的连衣裙跑过来的是，回到了原来的肉体的香织和，飘荡着独特马尾鞭的雫。
美少女再次追加了，香织无视周围天翻地覆的混乱，一瞬间狠狠地瞪了月後，又转过身对阿一露出了温柔的微笑。
「对不起呢、阿一君。久等了？」
阿一虽然想开口，但在这之前
「⋯⋯嗯。等死人了。作为惩罚、香织你就回去吧。好了、快点回去。去、去」
「才不回去！月你真壊心眼。月你才是回去的好！」
对用力推着香织的月，香织老实的反推回去。
这就是所谓职业摔跤里「手四つ」的状态，两人互相注入力量僵持着。（注：手四つ：两个人把双手举过肩互相推搡的动作）
两个人互相抵着额头，一步也不退让。
顺便一提，明明不是使徒的身体，香织却还是能和月持平，是因为香织原本的身体编入了使徒的肉体要素变成了特别制品。
肉体改造是为了解决阿一们之间寿命相差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这些，连「使徒模式」都能够发动，那个时候头发会变成银色和出现银翼。
当然，分解能力和双大剑术什麽的也没问题。
⋯⋯虽然是在和平的日本生活里并不需要的东西。
虽然总是一直在吵嘴的月和香织，但是香织的肉体改造的发起者不是他人就是月。
不知是否是被埃希德控制的时候的影响，不知为何懂得使徒创造的方法，驱使着所有神代魔法，借着阿一和缇奥的帮助，成功的完成了香织的使徒化。
越吵感情越好⋯⋯可能这句话就是为了这两人而存在的。
「那个、阿一。姑且、应该是准时到的⋯⋯让你久等了吗？」
雫一边对两个人的相争露出为难的表情，提心吊胆的询问阿一。
当然，阿一给予了否定。
雫听到後放心的呼了一口气，有点害羞的环视一下周围後，客气的询问阿一。
「那个⋯⋯不会很怪吧？」
是指自己的时尚观吧。
在被异世界召唤之前，还是在被召唤的时候，基本都是裤衩服式的雫，今天却是荷叶裙和无袖衬衫的装扮。
不过，裙子的长度在膝上左右，衬衫的纽扣也有好好的扣上，实在像是雫的风格。
「啊啊、我觉得很可爱哦。倒不如说、上次不是也说了穿裙子并不是那麽让人害羞的事吗？　因为真的跟你很配啊」
「是、是吗？　呼呼、谢谢」
羞羞的玩着裙子的雫的身姿，要是被将她爱慕成姐姐大人的妹妹们（自称）看见了，絶对是会痛苦得昏过去。
在阿一面前露出这种生来的少女风性格的雫的身姿，实在是很可爱。
然後，手一直紧紧地合着只有头转过来死死盯着阿一和雫的恩恩爱爱的月和香织
「⋯⋯若无其事的、把风头都占了。雫、可怕的孩子」
「雫酱⋯⋯最近、都不叫停我和月的吵架了呢⋯⋯」
但是那两人的嘟哝，一点都没传达到少女全开的剑士大人的耳里。
在这之後，知道了月她们已经和阿一接吻过的香织，同样向阿一迫近接吻，而雫因为是在公众面前做不出来！的满脸通红地觉得只有自己没做而沮丧，看不下去的阿一强硬地吻了雫而导致她昏倒，
站前广场不用说自然是变成了不得了的状况。
差不多骚动也开始变大了，还打算在下午五点前的被召唤的同班同学的饭局前约会，阿一他们穿梭在城市之中。
「总觉得⋯⋯看到了很厉害的东西」
在那里留下的不知是谁的嘟哝，确确实实代表了站前广场所有人的心情。


◎004　在街上的约会　其２
在繁华街道附近道路的快餐店里。
在二楼的靠窗座位，有像是男子高中生的少年三人，好像非常闲似的，发倦地倚靠在椅子上。
在三人面前的桌子上的托盘里，是已经被揉成团的汉堡包装纸和装薯条的盒子胡乱的摆放着。
「啊～」
冰已经开始融化，男学生的一人一边对着被稀释的果汁皱眉一边发出奇怪的呻吟声。
对着这个，从剩余的男学生那里投来了烦人的目光和理解心情的目光。
「我懂你非常的闲、所以别发出这种声音。不害臊吗」
「就算你这麽说啊。难得的假日、男人三人、在这种地方闲聊⋯⋯哈啊～。不但闲、还空虚⋯⋯」
「不要再说了。会更加空虚啊」
从初中就开始来往的他们三人，现在是高中一年级。
升上高中之後，虽然对初中时没有的心跳刺激的青春的⋯⋯某些事抱有淡淡的期待，但是实际上什麽都没发生，过着与初中时代不变的普通的每一天。
实际上，三个人入学的是，一年前在世间引起骚动的神隐事件的学校。
现在的三年级生里也有当事者的前辈们在，抱着对可能会在高中生活发生点「什麽」的期待（家长对这个志愿校超级反对但是被说服了）是涌起期待的主要原因，⋯⋯但是什麽都没发生。
当然，在神隐事件前後有着决定性的不同点，令他们对入学现在的高中这件事从心底感到欢喜。
那个就是⋯⋯
「啊啊、好想和月前辈约会啊」
「想和希雅前辈结婚」
「白崎前辈⋯⋯真不错啊」
三人一边仰望着天空，比起这些孽缘的男性朋友们，从口中漏出想和憧憬的的前辈在假日的街上散步的妄想，听着互相的话相互交换视线。
然後，同时互赠了一句话。
「『『别说出口啊。不嫌空虚啊』』」
三人同样同时地吐出让盛大的幸福给逃掉了一般的叹息。
憧憬的前辈在脑海里浮现，那个憧憬的目光只看向一人，而且还是同一个人物这件事，在学校不说连四邻都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了。
而且还不仅限於三人，真是⋯⋯
「狗屎、明明世上还有我们这种恋爱难民在、那个混账」
「喂、喂。住口。说『那个人』的壊话、忘了变成那样的那些家伙的事情了吗？」
「⋯⋯次日、空手道部主将变成了基佬的事？」
「除此之外、变成女性恐惧症的足球部王牌、明明一直摆出一副臭脸、某天突然对『那个人』用军人一般的敬语说话的数学老师⋯⋯」
「但、但是、是传言而已吧？　像都市传说之类的吧？　看、那些人、是『归还者』啊。那些传言只是闹着玩的吧⋯⋯事实上、那些前辈和老师都已经不在了」
「那是、没错啦⋯⋯」
就像是都市传说般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实後宫」也是十分像是都市传说的话⋯⋯但是，结果谁都是这样想的却说不出口。
传言中的学生们和老师都不在学校里是事实，但是同时，也有他们都转校，转职了的传言。
不知道真相到底在哪。
给学生们带来了无法形容的混乱感。
特别是，归还者──神秘的集体神隐之後又归还了的人被世人这样称呼着，这个称号就这样定下来了，对於不了解他们归还後的学校生活的新一年级生来说（充满了混乱）
当然，不懂世故，得意忘形的很多的一年级生的里面，试着和归还组的美人前辈们，外国人留学生接触的人也有，但是⋯⋯
大多都被在眼前和「那个人」秀恩爱而化成灰，因为嫉妒而想采取阴险的行为被归还组的男子前辈们用温柔的目光阻止，数个月过去之後「那个就是那样的」在内心里接受，稍微变得大人样了一点。
尽管如此，对连艺人都难以获胜的美人前辈的憧憬也不能说没有了，而且，对独占着前辈们如所说的玩笑般的「那个人」的嫉妒也完全没有消失，就会像这样发出牢骚和骂语。
「哈啊⋯⋯嗯？　喂、喂、那个」
「嗯？」
「哦？」
发懒中的学生的其中一人，不经意的望向窗外，然後发现了那个团体後发出了叫声。被钓起兴趣的其他两人也向其望去，那是多麽巧的事啊。传言中的团体就走在对面的街上。
是「那个人」──南云一，和他的爱人们。
「喂喂、为什麽那些人会在这里啊」
「你这人啊、怎麽看都是在约会吧」
「这厉害的排场还真是老样子啊⋯⋯话说、在『那个人』肩膀上的，是传言中的孩子？　有孩子原来是真的啊？　真是屌啊⋯⋯」
吡嗒！的贴上窗户，死死地盯着被很开心似的超级美少女・美女所包围着很畏惧的样子走着的阿一的三人众。从店里的人来看，三人的身姿简直就像是贴在窗户上的壁虎，何等异样的光景啊。店员桑的免费微笑都要崩壊了。
「月前辈、还有希雅前辈⋯⋯连白崎前辈和八重樫前辈也在小姐。然後是在文化祭或下课後见到过的黑发美女和金发美女⋯⋯」
「多麽完美的布阵啊。妈了个蛋」
「啊啊、而且那个孩子⋯⋯真是超级可爱啊。连美幼女也⋯⋯羡慕死人」
「诶？」
「欸？」
「诶？」
听到最後的发言，三人不经意的发出蠢声互相望着。两人用「欸、这家伙来真的？爱好那个的？」的冷淡目光望着另外一人。慌张起来的另一个人刚打算要阐明是误解
「啊、前辈们要走了哦」
「好、反正很闲、尾行他们一下呗。现实後宫男会有怎样的约会、事後也能学习一下」
「呐、我可不是幼女控啊？　絶对不是的啊？」
「但是没问题麽？　传言他们可是超级的敏锐啊。暴露的话就惨了吧？」
「这是在街上、人挺多的应该没问题的。而且、那可是美少女・美女团体哦？　被纠缠的可能性很高。那个时候、『那个人』会怎麽对应呢⋯⋯御姐化了的前辈（♂）之类的、伪军人化了的老师的传闻是不是真的、或许会知道点什麽哦？
你也很在意的吧？」
「喂、喂、给我听着。真的、我对小孩子真的没兴趣的。我只是⋯⋯」
「确实是⋯⋯话说、不好。他们真的要走掉了。总之先走吧」
「好。嘛、能在假日拜见一下前辈们穿着私服的身姿已经超棒的了」
「是啊」
「等一下啊！别无视我啊！真的不是的啊！我说真的！」
吵闹的三个男子学生到最後都没注意到微笑全开但是眼睛却没在笑的店员桑，乱蹦乱跳的从店里出去了。
然後，从楼下的玄关口那里传来「倒不如说、我对女教师或未亡人这种大人味的女性才会感到兴奋的啊」听到会让人感到头疼的呐喊声⋯⋯店员桑们都盛大的吐出了叹息。
「呐、真的不是的哦？」
「好了啦、我懂的」
「你是喜欢女教师和未亡人。这样就好了吧？　比起这个、不要太吵闹了。会暴露的吧」
「明明是决定我是不是萝莉控的紧要关头⋯⋯」
在快餐店大谈性癖的时点时就已经确定是变态了，但是谁也不去吐槽。比起这个，观察现在的视线前方，很开心的闲逛着的阿一一行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在观察着的同时，阿一他们进入了颇有名气的有着三层建筑的女士时装店。透过玻璃，看得出店员和其他客人都一瞬间显得很吃惊。
接着，店员马上回到了平时接客时的专业态度，其他的女性客人就像是遇到了艺人一样望过去，陪同的男性客人则是都看呆了。
在这之中，当事人的阿一他们并没有太在意的游历店里，有时候女性阵容会向阿一徵求意见试着服装。对此，阿一他把缪从肩膀上放下改用一只手抱着，时而一言两句地回复着感想。月他们对感想的一喜一忧都传达了过来。
「⋯⋯莫非、对全员都回复不同的感想吗？」
「只是『很适合你啊』、转一圈最少都要说六次了。别跟个回放机一样啊」
「看月前辈他们的表情、应该是每次都说些不同的感想。⋯⋯这就是、後宫男实力的冰山一角吗⋯⋯」
被其他的客人和店员用可疑的目光看着，躲在商品的影子里持续观察着的三人众露出了战栗的表情。如果是自己被轮流要求感想的话，恐怕他们都会变成壊掉的扬声器。
但是，在那之後，在逛够店里之後，现实後宫男的所作所为，让三个男高中生（一年级）体会到了在此之上的战栗。
「等、等等。莫非、那麽多的衣服全都要买下吗！？」
「骗人的吧。这家店可是很贵的耶！就算是每人一件、六件⋯⋯那家伙的财力是怪物吗！？」
发抖着的他们的视线前方，是放在收银台上的六件衣服。月和希雅，缇奥和蕾蜜雅看上去很开心，香织和雫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还是隐藏不住高兴的样子看着背对着她们在和店员说话的阿一。
阿一用卡给店员结完账离去，被女性阵容们的感谢吓得缩起身子催促着前进。然後，对着因为没有符合自己尺寸的衣服所以买不了，拍打着阿一脸庞控诉着不满的缪，说着我知道的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她点了点头离开了店里。留下的店员们和恋人们，带着朋友的客人们吐出了带有各种各样感受的叹息。
「说起来、我好像听说过。『那个人』的双亲、是游戏会社的社长、和受欢迎的漫画家。所以、本人好像也在打工、好像相当有钱」
「啊啊。我也听说了。再加上、也有本人开了家珠宝相关的公司的传闻。那个黑发美人和金发美人是董事还是秘书之类的」
一边追着阿一他们一边一起对很有真实感的玩笑话露出乾瘪的笑容。
实际上那个传闻千真万确。回到了这个世界的阿一，在收拾完舆论和户口的伪造等行政相关的大问题後，虽说现在还是学生，但是让双亲来抚养月她们果然还是作为一个男人所不能接受的，为了让自己变得有出息，考虑了各种挣钱的方法。
其中之一，就是开珠宝店。要说为什麽是珠宝店，当然是因为阿一作为链成师拥有着关於加工技术相关的规格外的手段。根据情况，就算不是原石只要有构成成分的话就能从一开始制作宝石。
关於设计，是由意外的很能发挥特色的蕾蜜雅来做主设计，由阿一按照那样来链成。而且饰品这一类，只要带上了健康状态就能变好，皮肤就会变好，记忆力会有所提升等，有着不可思议的《⋯⋯》效果。
虽然现在是在小小的办公室里放到网络上贩卖的方式，尽管如此，因为是在这一年间学习了地球的经济・经营的缇奥来运营，产生了可以说跟学校并列，设计审美和那个不可思议的效果也使得口碑很好，有着相当的利润。
另外，这个珠宝店是没有去上学的蕾蜜雅和缇奥表现出对地球各种各样的多样设计和经济体系抱有兴趣，所以阿一才创立的，可谓是一石三鸟，阿一初次伸出了买卖之手。
「魔法的商品、简直畅销得和变魔术一样」阿一一脸恶毒的笑着，愁和菫一起偏开了视线，月她们则是一脸陶醉这个就不用说了。（陶醉於魔王的恶毒脸）
「啊、喂、终於来了所期待的展开了！不愧是月前辈她们。真是不肯罢休啊」
「话说、啊咧、没问题麽？　看上去、好像是大学生、还挺大个的」
「姑、姑且、先和警察联系一下吧」
在隐藏在附近看板看戏的三人众的视线前方，是五个貌似大学生的高大上男人，嘴角浮现出笑容接近想要进入童装店的阿一他们。头发染了发，衣服衣冠不整，从表情和氛围上看，并不是和他们想扯上关系的人种。
周围的人也察觉到了将要发生的纠纷，散发出骚乱的气息。
对於他们的接近，阿一回过头注视着。然後，五个男人走到了阿一他们面前，在听到了吞下唾沫的声音之後
「阿一先生、以及女友的大家、您们早！」
「『『『您早！』』』」
可怕神色的五人一齐的低下头，从周围发出「诶诶───！！」的声音和表情，三人众也因为预想外的展开「为啥啊！？」地从招牌後面探出身体，然後阿一他
「⋯⋯啊啊？　你谁啊」
用可疑的目光回复了凶恶男们，然後好像很焦急的样子，稍微有点遭受打击的金发穿孔男手舞足蹈地开口了。
「是、是我啊、我。不记得了吗？」
「哼？　面对面的耍着『是我是我』诈骗术⋯⋯你真是个会玩的人啊」
「不、不是的！半年前、同伙二十人对着阿一先生找架打、被打的体无完肤呢！在那之後、给我们介绍了现在的公司、和情报屋相关的工作不也有几次是一起干的嘛」
「⋯⋯啊啊、嗯。海德吧。海德。嗯。我记得的哟」
「真、真的吗」
虽然阿一明显是不记得了，不过太咬住不放的话过後会很可怕（半年前已经尝过了「真正的恐怖」）从而认怂的海德。那张可怕的脸变得和被丢弃的小狗一样般可怜。
「所以、那个破破烂烂的情报屋的海德、找我有什麽事？」
「感觉会变成奇怪的通称、还请不要这样。诶多那个、虽然不是说有什麽事、偶然遇见了所以来打声招呼」
「是吗。真是忠厚的家伙啊。啊啊、不知不觉回想起来了。记得是、被月她们甩了、想要抓缪当人质来泄愤、对我哭着土下座的家伙们啊」
「⋯⋯请不要再说了。真的是、想要消去的黑历史啊⋯⋯」
海德她们的瞳孔变得空虚，微微的颤抖着。其中一人都快哭出来了。
在那之後，和海德他们说了两三句话之後阿一得知了附近有着熟人开的很有人气的童装店的情报，出发往那里走去。在直到看不到阿一他们的身影为止，如同被调教的士兵一样持续低着头的他们，被周围用无法形容的视线看着自然是不用说了。
「总觉得、和预想的不一样啊⋯⋯」
「如预想般的事情已经发生过、然後被『那个人』所解决後的感觉啊」
「⋯⋯能把看上去很不妙的年长的家伙们搞得很忠犬一样的『解决』吗⋯⋯那些家伙、好像在微微颤抖啊⋯⋯」
「『⋯⋯』」
三人众的身体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颤。然後互相地提案着要不要停止尾行的时候，看到了从童装店里出来的阿一他们，被一看就知道是不良的家伙们和刚才一样向阿一低下头的光景。
在不自觉地刚要说出中止观察的三人众的注视中，这次好像听说了咖啡店之类的阿一他们刚踏出脚步，果然又是用送行体式低下头的不良们。
在去咖啡店的中途，明显很喜好小巷子生活的年轻人们看到了阿一就很慌张似的一边站直打招呼一边低下头的光景很多次地重复着。
就算回到了主街道也是一样，偶然擦肩而过像是那样（不良）的人，一般都用含着畏惧和敬意的眼光向阿一低下头。
尤其是，在咖啡店的开放凉台谈笑风生的阿一他们的身边，有辆黑涂漆的外国车停着。从那里下来了缠绕着吹口气就能把刚才的不良们给吹走的氛围的西装男们，不出所料的对阿一低下头打招呼。当然，咖啡店的空气都冻结了。
接着，最後从车上下来的是和服群身姿的六十多歳的男人⋯⋯不管怎麽看都是黑道头头的男人，摆出比凶恶还凶恶的脸和阿一搭话。
「还是老样子、身价真高啊。明明就是个小鬼、大白天就在这种地方让女人服侍。真想看看你父母的脸啊」
「父母的长相你已经知道的吧？　为了对把你们的白痴生意捣碎了的我泄愤、把我的周围彻底地调查来打算报复的吧。话说、有什麽事啦。如你所见、这边正在约会中。为了抱怨而专门开车过来的话、再把你们踏平哦」
「咔咔、别说这种恐怖的事。对於实际是受害者的这边、这种话可笑不出来」
对着黑道是什麽口气啊！周围的客人和店员，还有三人众在内心发出悲鸣，不过因为接下来头头的话，这次是不同意义上的冻结了。「刚才、首领你在说些什麽呢？」
「这里是在日本、我又是善良的日本人真是太好了呢。不然的话、现在你们全员、都已经变成灰尘在这世界的上空飞舞着吧」
「⋯⋯你知道你的台词、比黑道还像黑道吗？哈啊、算了。跟你打招呼是因为啊⋯⋯」
据说，来打招呼是因为一时期，发生了各种事被阿一毁灭的组全员（全员，半死不活送进医院的程度）的复兴的同时，因为再起不能的若头的接替正式决定了，那个新的若头来和阿一打招呼而来。（若头：日本黑道的一个阶级，阶级在组长之下，阿一就是组长）
以阿一所在的城镇为中心，周围一带以「想活着的话就絶对不要忘了阿一的存在」变成了新的共识，知晓了当时的地狱绘图的新若头，保持着无表情但也隐藏不了流下来的冷汗来向阿一问好。
叫阿一来就任的会场里他也是不会来的，这边去他的住处或学校也不行不然不知道会被怎麽惩罚。但是不事先露下脸的话考虑到之後的事总觉得安心不下来。因为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抱头中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正在移动中的阿一一行，「好机会！把讨厌的事一口气全处理了！再怎麽说、应该也不会再公共场合袭击过来的吧！」的说，所以来寒暄了。
⋯⋯哪边才是黑道，搞不懂了。
「是麽。嘛、只要不卷入我身边的人、随你们便了。只是上次、因为还有量情的余地所以只是半死不活就饶了你们、没下次了。下次、就算是间接的做了些什麽⋯⋯就把超棒的第二次人生送给你们做礼物吧。强制的、呐」
这样说着，嘴角像三日月般裂开的阿一。
「⋯⋯果然你、比黑道还黑道啊」
周围的人们的内心里「如他所说啊！首领先生！」在激烈的同调着。然後头目他已经知道了阿一就是传闻中的「归还者」，想打听「到底是怎麽样的经验，才能造就出你这样的小鬼」的冲动袭来。但是多年的经验在鸣响着警报，只能咕地吞下话语。
不久之後，黑道的家伙们齐着对阿一低下头，还和月她们也「小姐们、在你们休息中失礼了」的唱和着留下了异样的光景之後退去了。
「那麽、差不多也到时间了、是时候走了」
因为阿一的话，月她们离开了座位。阿一拜托店员结账的时候，看到了刚才的对话的同歳左右的女孩子店员「噫！节仗式码！多谢慧谷！」（口齿不清），像是看上了阿一一样，慌张地走向收银台。
但是，并不是看上了阿一，从她的指尖犹如突刺某秘孔的拳术的使用者一样「啊～哒哒哒哒哒っ」地连打着收银机键盘就可以看出，是真的慌张到令人觉得可怜。（北斗神拳？）
女子店员用快哭出来的脸向同事和店长求助，但是他们紧握着拳头传达着「加油！」丝毫没有要帮忙的意思。客人和三人众也是只在心中「加油！」地应援着并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哈啊」
「噫！？」
看了店员那个样子，觉得是因为自己的错吧，阿一叹息着。然後身体猛的哆嗦，秘孔突刺越来越熟练（键盘限定）的女子店员。
於是，突刺着秘孔（收银机键盘）的女子店员的手，被一双小手覆盖住了。不自觉「噫」地发出悲鸣的店员小姐，在明白了那双手是阿一所抱着的幼儿的手之後心动了一下。
对着那样的店员小姐，缪露出温暖的微笑
「店员桑、没问题的なの～」
「啊、是的、失、失礼了」
不愧是缪，只用了一击。取回了冷静的女子店员小姐，平安地结束了神拳的锻链，用正确的方式敲着收银机。
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给自己擦屁股的阿一，用包含着感谢、佩服和称赞的摸了摸缪。缪诶嘿嘿的笑着，抱紧了阿一。
结完了账，准备好了收据和找零的女子店员，看着那样子的阿一和缪，意外之余被阿一那温柔的表情和目光所吸引了。
然後，阿一收下着收据之类的东西後「让你害怕了真是抱歉」的用为难的表情细语着，店员嗡嗡地摇头否定了。
不知为何，一边感受着背後的女性阵的视线一边走出店外的阿一「等、等待着您的再次光临～～！」精神的店员小姐的声音，和店长阻止她的声音回响着。
「呐、回去了吧⋯⋯在各种意义上、我已经被填满了啦」
「啊啊、我也是。好想回家」
「传闻是真的。我也是确信了。『那个人』、是後宫王也是理所当然的⋯⋯」
阿一他们从店里出去之後过了会，筋疲力尽的样子从店里出来的三人众。阿一他们的观察，在各种意义上消耗很严重。同时，在这之上的追踪会很危险，三人不谋而合地确信了。
然後，向阿一他们走去的逆方向回头的⋯⋯那个瞬间
「哇噗」
男子学生中的一人的脸上，贴着像是被风吹动的纸片。「搞毛啊」地吐出脏话，用手把那张纸片取下来无意的垂下视线⋯⋯
──少年中的一人、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僵硬了。
「喂、咋了？」
「干嘛僵着⋯⋯」
另外的两人一边感到奇怪，从把视线固定在纸片上僵着的少年的两侧窥视，在那里的是
──抽身撒手的时机不错。今後、好奇心也要适可而止、呐。来自前辈
当然，另外的两人也僵了。从什麽时候开始注意到的？什麽时候写的？话说，怎麽送过来的？啊咧，话说回来，是风吹过来的来着⋯⋯
各种各样的疑问一瞬间在脑力围绕着，三人像是忘了点油的机械一样生硬的动作互相看着对方的脸。然後，一齐
「『『噫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发出如同女孩子般的悲鸣，三人众如脱兔一样在回家的路上跑着。
下周，「传闻中的那个人」的都市传说追加了新的传闻自然是不用说了。


◎005　笨蛋路德
洋溢从外界象被割开一样的静谧的那个场合所，是某郊外的墓地。在稍微远离那里的地方能看见寺院的本堂，周围是几个墓碑规律的排列在一起。
在那样的休息日中，作为闲散墓地的里，很稀奇的有个年轻女孩子的孤零零地站着的身姿。让微微摇动的风到（连）背伸长的头发轻飘飘一边随风飘动，好像想起什麽一样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刻着家明的墓碑。
还有，在那里伴随着のっしのっし之（拟声词，不懂翻）的厚重足音的同时，响起了打破这份静谧的粗犷声音。
「喔，铃。奇遇啊。你也来了吗？」
「龙太郎君！」
在墓地的砂石路盛大地踏着脚步的龙太郎，对一边吃惊一边回头看的女孩─────铃，【Yo】地举起一只手进行了寒暄的问候。
「龙太郎君。为什麽在这里⋯⋯也就是说目的只有一个吗。」
「嘛、今天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日子啊⋯⋯⋯感觉上吧。除了我们来这里之外，都不会有谁来了吧。」
「也不是这样哟。姑且，在我来之前就有供品了。」
「嗯？啊，难道是香织和雫吗？」
「大概是吧。」
在墓前，确实有稍稍多的花装饰着。除了铃带的东西外，先被装饰的墓碑和祭拜後的贡品。对龙太郎的推测，铃一边表示同意，一边苦笑并开了口。
「另外，惠里在这里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啊」
这样说着的时候，铃的视线又回到了刻有「中村家」的墓碑前。是的，这里是在异世界死了的铃的亲友────中村惠里的家系的墓碑。当然，惠里在【神域】里自爆了，不要说遗骨了，连渣都不剩地消失了。惠里在这里永眠的证据什麽都没有。
尽管如此，当悼念自己无法阻止因疯狂的思恋而死去的邪恶的亲友时，自然地就走到了这个场所。从异世界回来之後，只拜访过一次的这个地方。一年过後，有特殊经历的成员聚集的这一天，在约定的时间之前，铃也好龙太郎也好，并没有特意约好一起来这里⋯⋯包含在铃之前来的香织和雫，看来心情是一样的。
两个人一段时间都没说，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墓碑并回想起以前的惠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铃【嗯～～】地伸了个懒腰，像是整理好了心情一样，浮现笑颜对着龙太郎询问。
「那麽说来，今天的聚会，光辉君果然不会来的吧？」
「啊，没有特别从南云哪里听说要打开异世界的门的事啊。不会来的吧。但是，难得为了我们而特别准备了一个班的，却从高中退学说是『赎罪』就去了托达斯。回来的一年後的庆祝集合，就算出现在这里也不会有什麽问题的啊。」
「是呢，光辉君说过『对於我来说，没有那样的资格』的话呢」
龙太郎和铃互相露出苦笑。
就如所说的那样，光辉现在还在托达斯那里。
曾一度一起回来的光辉，对於普通的高中生生活不能高兴起来。不是被谁说了什麽，只是因为自己自身的心、罪恶感、赎罪的愿望，就算过了一年，两年，也还是拒絶过着舒适的学生生活。
即使让人们作为战争游戏的棋子般玩弄的埃希德不在了，但魔物的威胁并没有减少。在【神域】中出现的魔物和逃过一劫的人应该也有。光辉将其视为赎罪的一项，尽量排除这样的威胁。
当然，作为勇者被召唤的光辉，知道决战当时自己不在当中是众所周知的，也有他自己公开说明的原因。光辉当时在敌人的那方在托达斯里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那个世界，光辉也等同於是没有身份地位的。
但是，尽管如此，光辉还是默默地作为一介冒険者东奔西走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麽，离集合还有点时间，铃有什麽打算？」
「嗯～。没有特别地想过呢。适当的到处转转或者和香织他们会合吧⋯⋯额，会合还是算了。在那个桃色空间中普通的待着是不行的。絶对会很累。」
「啊～、嗯。说得也是。那麽一起适当地打发下时间吧」
「嗯。也对读者的各位说说各种回忆场景吧。」
「⋯⋯」
铃稍微地接受了些电波，两人最後再次看了下墓碑後，离开了那个场所。
悠闲地走着并谈得兴起的两人，不久便走到了公园安静的一边。并没有沟通和安排，自然地坐在了长凳上。在那里无意地看了一下在公园里玩耍的孩子的身姿。
「啊～、真和平呢～」
「喂喂、怎麽这样说啊，你是老婆婆啊。」
「真是的，你还是个不够体贴一根筋先生呢。龙太郎君不也是回到这里後会偶尔这样想的吗？真是和平啊什麽的。在一年前，自己也有点不相信会有什麽时候就会死也不奇怪的战斗的把。」
「⋯那也是。自从回到这里的最初，忙着忙那的哪有想那些的余裕。确实，到最近安定後就经常会有这中想法。」
「就是说啊」
一年前生存下来的同班同学通过阿一制作出连接异世界托达斯和地球的门，再一次回到了故乡。
出现在学校屋顶的时候，看见周围景色的他们在月夜中发出了包含着感动而哭泣、安慰哭泣的人的声音。正处於一个极度不得了的状况中。
在那样的结果之中，存在可以再度打开到达异世界托达斯的门的可能性。刚开始时消耗了莫大的魔力，把事先存在魔晶石里的魔力吸收後，鞭打着疲惫的身体尝试了看看，至少确认到在地球也能使用魔法和神器。
同班同学们听到可能能够再次和异世界亲近的人见面的欢喜心情，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了。同班同学全员袭向阿一，在将他抛向夜空中。
这之後，镇定下来的同班同学们，为各自的存活和归来感到高兴而回踏上回到各自的家中的步伐。到底，家和家人怎麽样了⋯并不是没有存在不安的感觉，尽管如此，大家都在让人怀恋的上学路上踏上轻快的步伐走了。
⋯⋯以奥运选手都赶不上的超级速度。和响遍「喂、禁止在屋顶上面跳走！」这样的某苦劳女性的怒吼声就不说了。
顺便、关於怎麽对家人说明在行踪不明期间发生的事，在决战後的一个月间的讨论中。得出了直接说出全部实情的结论。
如果说现实味的谎言的话，在警察调查後一定会被直接指出矛盾的地方和暴露出可疑点的。白天发生的集团性失踪，一定会在世间成为很大的话题，警察鼓起干劲地搜查着也能容易地想像。对於那样的警察，不可能看不穿恰当的谎言。更不用说，回不来的学生也有，所以不可能随便地应付了事。
虽说如此，如果统一说是记忆丧失这种像是有什麽要隐瞒一样的理由，比起警察，媒体不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因为集体失踪的学生闭口不说的空白期间⋯是媒体的最爱。也包括回不来的学生的事，肯定会发生盛大地骚动。
那麽，让周围的想法不禁向怜悯的方向考虑的话，这样的情报从这里提供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
───在剑和魔法的幻想世界里和魔物啊，邪神啊什麽的战斗的事！
当然，这是阿一的方案。任何一句都没有谎话，所以，不管他们追问什麽堂堂正正的说出来就好了。不像阿一一样厚脸皮的同班同学们，也不用每次都为回答劳费心思。就算被说什麽，直接说「信不信由你」就好了。
然後，过分深入追究的人，引发了什麽问题的时候让月用魔法ちょちょい之（就是一种很麻利的动作吧）使其变成「哈、不知道在做什麽？」这样的状态
还有，被「哈、不知道在做什麽？」的不单单是执念值为MAX的媒体和敏锐的政府、警察的人员，还有形迹可疑的宗教关系的组织、特别形迹可疑的政府有关人员的人、对魔法有憧景的行为古怪的集团。
同班同学的大半享受着吃着薯片边看电视或边上网的生活的那面，还有在这样的地球生活的阿一（+存在感薄弱的人）他们的种种事情⋯⋯⋯那是又是另外的话了。
「最初的时候真的，很辛苦啊，特别是媒体相关的人相当地缠人啊」
「啊啊，来了几次电话说希望能电视机的特别节目演出采访。当问到关於惠里、桧山他们的事啊，『为什麽只有你们回来了而已啊』，『没有感到责任的吗』之类的时候，真的有种想把他们打飞的冲动啊。」
「那个呢。中野君和齐藤君他们因为很普通的就打了记者先生而在报道中写到【果然，精神有异常！】这样的话。」
「是记者他们问得毫无体面的原因啊」
想起当时世间的动荡、铃和龙太郎相互浮现出苦笑。当时，不仅仅只是媒体和警察，就连稍微认识的人都来问这问那寻求事情的经过。
特别是，桧山、近藤和清水的家人在最後都紧咬着问个不停。
把真实完全地告诉给那些回不来的同学的家人听。进行说明的是爱子和阿一。其实，爱子打算一个人去进行说明的。不过，说明真想的同时，阿一的话题是避不了的。更重要的是，阿一完全没有让爱子因为桧山他们的事而成为众矢之的准备或让她烦恼的打算一点都没有。因此，阿一强行地同行了。
当然，说着异世界的事的同时用魔法让他们相信後，桧山他们的家人显露并且对着愤怒和憎恨并且对爱子和阿一恶言相向，根据当时的场合有可能发生暴力事件，不过⋯⋯
伴随着没能带回来，或是不能使他们改变心意的责任感而打算甘愿接受那些谴责的视线时，作为射出那些子弹的人，阿一保持着冰冷的表情，从正面将那些全部弹回去。
就算他们的家人是善良的也好，就算从心底里多麽地期待孩子的归来也好，他们向我和我珍重的事物露出僚牙的事实是消除不掉的。父母的心情、孩子所做的事和阿一的情况毫无关系同理。对於阿一来说，敌人的父母的心情和他无关。
─────对於自己所做的事一点後悔的想法都没有。也没感觉做错了。所以，也不会谢罪。对於我是怎麽想的随便你们，但是因为这件事而对我身边的人出手的话就做好相应的觉悟吧。
这就是阿一给对方家人的所传达的话。对於有着煽动家才能般说话能力，擅长做微妙敷衍演讲的阿一，讲了些可以说是不灵巧的过於直接的言词。说白了，只能认为那是为了惹恼他们而说的话。
但是，在旁边的爱子理解到那个对於阿一来说是最大限度的诚意和觉悟。虽然不会敷衍了事，但是如果因憎恨而擅自将魔手伸向自己身边的人的话。相对地，无论在哪里，都会将其排除的决心。
结果、其他人的家人因为知道了暴走的桧山的家人向阿一他们进行报复并由阿一亲手让其折服的惨样後都默默地遵守阿一说的话。从旁看的话，只能说是留下壊印象的结果、当是阿一完全没有去在意。
但是，包含那样的骚动在内，关於返回组那如怒涛般的报道什麽的⋯⋯那些东西，在某一天，就像退潮一样地平息了。不自然的程度到了就像是一直都没发生过那些事情一样。
「那些絶对是南云他们做的吧。」
「我想也是。关於月她们的户籍关系、对周围的认识程度那些问题都轻轻松松地解决掉了。顺便对世人的意识做什麽都完全不会觉得奇怪了。更不用说那个南云会放着作为唯一一个大人的爱酱老师成为众矢之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在这种情报化的社会中，把魔法加入其中的话⋯⋯⋯世界什麽的很轻松就能搞定」说着出了这种让世界恐慌的话到底是谁呢⋯⋯不用说都知道的吧。
「嘛，虽然很辛苦，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谁都没有被家人所拒接吧。对我的爸爸和妈妈和妙子小姐（保姆）进行说明後，就露出悲伤的表情打算带我去医院的，不过多次说明和实际放出魔法後，才终於接受了事实。」
『啊，我家也是。但是我的情况是给他们看了狼人变换（根据下文猜的⋯原文：モデ儿ワーウ儿フ）後就陷入了恐慌⋯⋯我妈晕倒，我爸拿着棒球棍到处乱挥，我姐吓尿了，养的狗像疯了一样乱吠，邻居的藤井老爷子边说着【战争啦！！】边拿出灭火器到处乱喷⋯⋯』
「不明白最後的老爷爷做这些的意义。不过这些都是龙太郎君自作自受吧。倒不如说，在看到儿子突然变身成狼人后，拿出球棒和其对立的父亲，我是从心底里感到尊敬的」
看到铃从心底里感受到无语的视线时，龙太郎一边说着「时效啊，时效」一边难为情地移开了视线。顺便说一下，龙太郎认为自己不能够处理这事态就把全家人和邻居的藤井老爷爷都弄晕後，就保持着狼人的状态乱入了同样在进行说明的光辉他们的家中。
幻想世界里才会出现的狼人突然闯进来後，光辉的父亲就这样晕倒了而他的母亲拿着刀大闹特闹、光辉的妹妹吓尿了（龙太郎害人不浅哇⋯）。察觉到狼人的真实身份和他的目的的光辉，姑且镇压住了他的母亲和让他的妹妹睡着了。
最後，因为龙太郎的突入而叹息的光辉知道龙太郎的性格正好趁这机会召开了龙太郎家和光辉家的联合会议後，总算得到了两家人的理解。
顺便说下，雫家收到了白崎家的紧急联络。那个时候香织的双亲在混乱中的第一句话是「雫酱！果然你也回来了呢，真是太好了！对了，我们家的女儿变成了天使的模样了，你知道些什麽麽！？」。应该是给他们看了神之使徒模式吧⋯⋯普通地听下去後，只能听到的是在半夜里说着自己骄傲的女儿的笨蛋双亲的话而已。（额，就是在电话了对雫称赞自己的女儿有多麽厉害）
在电话的那侧，除了听到「真是的，爸爸！别在电话那里说些让人害羞的话啊！」的香织的声音和「但是，但是啊，香织。能变成天使什麽的，也可爱过头了吧！」父女间的对话外，还有どったんばったん之てんやわん的声音。（不知道怎麽翻这声音，我觉得理解成很吵的声音就行了⋯）
雫一边静静地把话筒放下，一边在内心里想的同时把「这边也是在忙着说明的啊，笨蛋！」的葬话说了出来
就那样，归来的同学们虽然每个的家庭状况，时间等有着不同，但最终还是让他们相信异世界的话，同时也期望着家人能应对媒体的访问。
本来，因为存在为了寻找集团性失踪的同班同学们而结成的家族会，所以和其他家族取得联络时知道很容易就知道不单单是自己家的孩子，连其他家的孩子也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的经验。也因为有这样的一方面原因，同班同学全都被家人所接受了。
但并不能所一切都完全恢复到和以前一样⋯⋯⋯
「咦？铃酱？还有阪上也？在这样的地方做什麽呢？」
「哦、真的呀。铃酱、好久不见～～！话说、难道是约会！？」
「诶？骗人的吧！？和阪上！？铃酱、难道被威胁了麽！？」
在公园的凳子上说着话的铃和龙太郎突然听到了吵闹的声音。一看过去就发现时原来的同班同学的朋友们。那天，因为在别的地方午休而没有被卷入召唤的铃的三个朋友们。
和她们适当地说了说最近的状况和下次再联络这样一句话後分别了。
「沟通能力还是那麽的强啊。」
「还行吧」
对於龙太郎称赞的话，铃并没有感到吃惊和谦逊地耸了耸肩地接受了。铃的精神果然经历了那场和惠里的决战後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很明显的成长。
集团失踪的这一事实，同样在学校里的学生们说的也不少，不，倒不如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弥漫着不想碰肿包那样有过多的接触的态度和缺乏纤细的好奇心那样的氛围。
那些都在归来的他们再次上学的时候包含在大多数家庭的不安声中的形式表明了出来。在那一年间，音信全无，完全不知道在哪里在干什麽被干了些什麽。但本人却说着完全没有现实感的话。而且、也有没有回来的学生在⋯⋯最终还是让那些来路不明的孩子们复学，我家的孩子们不会有什麽事吧。
结果，不管归来的当事者如何、事情真相还没有弄明白和就这样没能回来的学生的情况下，政府最终做出了行动。
为了减少世人对阿一他们因事态的曝光的好奇目光和停滞了一年的学业而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专用课程的同时在校内配置精神方面的有关医疗人员这样的形式支援归还者们顺畅地复归到学生生活中而建立的为了避免麻烦的事态和隔离他们的特别班级。
所以，现在阿一直到毕业为止的固定教室不是本来的教室而是在校舍最顶层的一间未被使用过的角落的房间。
实际上、学校什麽的其实是也没什麽⋯⋯这样的话也有强烈地说过的⋯
「转校真麻烦」这个谁的意见和摩柯不可思议现象（不知道什麽鬼现象）一同通过了。不知不觉就，极其自然地。又极其不自然地⋯⋯
总之、就这样感到了物理上的距离感，当然、归来组合被召唤前的曾经的其他班的朋友也就有着距离感了⋯⋯想重新构筑友人关系的人也有很多，但是在这当中，铃和过去一样没有变化（朋友关系），不，更不如说和以前的朋友（没被召唤的朋友）构筑了更加亲密的关系了。
就像这样在假日偶尔碰见也会积极地打招呼。『如果对铃做什麽奇怪的事的话不会放过你的』这样的女生们的眼神一直射向龙太郎。
「哈，真是的，你这人⋯⋯除了南云外，从异世界回来後有了巨大变化的就是铃你了。一瞬间被认为是男友，真是光荣啊。」
「呼呼呼。对吧、对吧。被别人怀疑和这样的美女有什麽可疑关系、龙太郎君你这幸运者～」
「⋯⋯」
「⋯⋯喂，说来听听，刚刚说到美女的时候移开目光的理由。对我说的话有异议的话就听你说一下，嗯？」
谷口铃。没了短辫，长长的头发的氛围相当有大人感的女孩子。但是可惜的是⋯⋯身高一厘米也没有长。还有胸部⋯⋯怎麽看都很难说是美女。但是、只能说是美少女吧，大概，一定。
对自己的态度愤懑的样子睥睨这的铃，龙太郎举起两只手摆出投降的POSE。然後，对於变现出「哼」不高兴的铃，怎麽办呢，到底要怎麽做呢。这样犹豫又害羞的模样边移开视线边说。
「啊，不，嘛、那个什麽⋯你已经十分地有魅力了？啊，不、真的」
「非常感谢你那毫无说服力的声援。哼哒。反正我也不像她们一样是个超级美少女。」
铃很不满地撅了嘴（额，不知道怎麽表达⋯见谅。原文：铃は「けっ」之、どこかいじけた样子で唇を尖らせる。）但是，接着听到了认真程度宁人吃惊的话後，不禁漏出了白痴的声音。
「才不是声援，铃是个好女人。谁都不会输给谁。」
「诶？」
不禁把视线转向龙太郎的方向。直到刚才为止都把头转向旁边的龙太郎的视线笔直的注视着铃。心脏在砰砰的跳动的声音在身体里回想着，明白到脖子和脸都开始变红。
这次轮到铃把头转向旁边了。不知为什麽，说不出话来。也是很勉强的说出了「呼、呼、嗯」这种连自己都知道意义不明的话。
流动着铃没经历过的什麽都没说的奇妙紧张感的空气。无言的两人之中，只有风和叶子互相摩擦的声音特别响亮地传入耳中。
铃知啦利多（チラリ之，不知道怎麽表达）地斜眼偷看了一下龙太郎的样子，发现龙太郎紧张和认真的表情像是有什麽纠葛一样。铃的紧张仪表也ぐいんっぐいんっ之（就是修饰词，不懂表达）地往上飙升。
不久，龙太郎像是有所觉悟一样静静地开口了。
「高中毕业後的事吧⋯⋯」
「诶！？啊，嗯⋯⋯」
「我想再去到托达斯。」
「那说的不是和南云君他们一起去游玩的事？」
「啊啊。想着在那边的世界生活下去。」
「⋯⋯⋯」
铃好像明白龙太郎那样决定的理由。在这一年里，经常一起度过并且在那之中说了各种各样的话，就会不禁地想到就是那麽回事。
「虽然想帮光辉的忙，但是也想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我是这麽想的。有那样的力量在的话，做不到在这边悠闲地过日子。」
「姑且不也是考虑过当警察这条路麽？」
「嘛哪，但是啊，我果然还是和那边世界合得来的样子。」
「是吗。」
这麽看来龙太郎很认真的考虑好了未来的路了。铃感觉自己好像被放置一样稍微感到有点寂寞。
与那样的铃相对，龙太郎慢慢地从凳子上站起来面对着铃单膝跪地。对於昂视自己的龙太郎的构图，这个完全就是⋯⋯
铃的体温在往上升。认真表情的龙太郎心脏在砰砰的跳着。
「龙、龙太郎君⋯⋯⋯」
到底在干什麽？打算这样搭话的铃，但是，龙太郎把他的想法更快地说了出来。
「铃。不跟我一起走麽？」
「那、那个是时不时地组队麽？」
「不是那样。明白的吧？我说的是『一生』。」
「呜⋯⋯」
铃吞了口气。那毫无疑问是爱的告白。这是人生第一次的，没有比这次更加认真直白的告白。对於涌上各种感情而说不出话的铃，龙太郎接着说。
「我喜欢铃。与其选这世界的未来不如选择和我的将来。虽然不会很平静，但是我会尽我全力珍惜你的。一起走吧，从今往後。」
在内心里想到了「直白过头了！」，「虽然已经放弃了，但是也是曾经喜欢过月的。难道喜欢小女孩！？你这个萝莉控！」，『一边说着喜欢，一边在异世界一起战斗什麽的，说什麽呢，这个筋肉笨蛋！』这些各种各样的在铃猛跳的心中夹杂各种骂詈胡话。但是⋯⋯
注意到时，就自然地──────
「⋯⋯⋯嗯。可以啊。」
就这样的回复了。就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话就这样子说了出来。然後，就自觉到。
「虽然自己也对自己感到吃惊，但是我好像对那样的龙太郎君挺喜欢的。」
铃的脸就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在异世界一起堆积起来的时间，回来後的一年，和龙太郎垒积起来东西远超出铃所自觉到的样子。
然後，对於人生第一次的告白而被接受和女孩子对他说「喜欢你」的龙太郎⋯⋯
───────太棒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特意数了下，１４个啊没错，还有龙太郎Loli控确定）
这样盛大地咆哮。在稍远的场地玩耍的孩子们哔咕（ビクンッ之）地抖了下身体看向龙太郎。
「喂，很吵呀，龙太郎君！小孩子们就像是遇到狼的村人一样的表情啊！」
「啊哈哈哈，那麽就变成狼人模式吧！现在是特别服务时间！」
「别做啊！今天晚报上的头条就是白天公园出现怪物这样的内容了！话说，有多高兴啊？情绪高涨过头了！」
「絶对很高兴啊！人生的第一个女朋友！而且是铃啊！最棒了！」
「呜⋯⋯」
然後暂且间，在小小的公园里回响着脑筋笨蛋最高幸福的欢呼声和铃那缠绕着羞涩和高兴氛围的声音。


◎006　归还者们的聚会
被橙色温暖的光照耀的店内，虽然不是甚麽高级店的感觉，但也充满了别致的气氛。
一到休息日的傍晚，通常就会满座的人气小店，不过，今天客人的身影是一个人也没有的，空落落的。
「优花，差不多时间了吗？奈奈和小妙子，都觉得很合适就好了」
「是吗？那就这样吧」
归还组中的一员，园部优花这样说着时把店里的围裙脱下。接着迭了起来，而穿着一样围裙的宫崎奈奈和菅原妙子也一边呼气一边取下围裙。
向优花打招呼的，是这家店的店主，同时也是优花父亲的园部博之。在他身边，母亲的园部优理也在。没错，这家店是园部家经营的西餐厅。
接着，博之在下午五点的时候，让女儿和她两个朋友在本来接下来会变得很忙的时间里帮忙，是因为阿一们回归一周年祝贺聚会的场所订在园部家的餐厅了，所以优花她们在时间到达前帮忙着。
直至约好的时间前，还有十五分钟左右。差不多有谁会来了吧，优花开始这样想时，店门就在这絶佳的时间打开了。
「嗯，难道，我们是最先到的？」
这麽说着进来的是，淳史玉井，从那後面，相川昇和仁村明人同样也一边打着轻浮的招呼着一边进来了。
「是这样啊，提前十五分馆还真是感概」
「哎呀，白天没吃东西，现在肚子饿了。先到的能不能先吃点什麽东西？」
「那个啊，还是再忍耐一下吧」
看起来，淳史们很饥饿的样子。好像是时间到了之前一直在玩。淳史们，一边「诶～的抱怨着，一边把手放到了预约了的椅子上。
於是，
『那个⋯⋯我想最先到的是我。』
「咦！？甚麽啊！？
『啊，远藤！你在啊！』
『嗯，骗人。甚麽时候来到的！？』
『门铃都没有听到！』
其实，最先到场是即使神的使徒也放过的存在感薄弱男人远藤浩介。而浩介回答是『只是普通地进入，普通地打招呼，普通到达了座位』这样的感觉，优花等人以无法形容的表情谢罪并说着安慰的说话。
淳史他们坐上座位後向浩介打招呼起来。
「即使那也相当早啊。永山他们，今天不一起吗？」
「最近，没怎样在一起哦。重吾和健太郎好像和辻他们一起去玩了⋯⋯而我是，去了学习。」
对於浩介的回答，优花像是接纳的样子点了点头。
「这样说起来，远藤君，是以医生作为目标。然後，毕业後就移居到另一方了。」
「为了拉娜小姐她们郝里亚族那样无法使用魔法的兽人们，所以才去学习现代医术呢。虽然不是远距离恋爱，都要好好地做。」
就像奈奈说的那样，在托达斯里得到了一位兔耳姐姐作为恋人的活介，将来，就算很少都想成为郝里亚族的力量。不使用魔法药和魔法的治疗术──也就是说，为了学习现代医术，以医科大学为目标努力学习着。除此以外，还没有停止磨练自己的暗杀技术，还在军用格闘术、求生技术、农耕技术甚至交涉术，在广阔范围里学习着而忙个不停。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所爱的恋人。
原本在这一年的期间，尤如阴影人的角色形象崩壊一样，被里世界的种种卷入，被麻烦的人（有几人是女孩子）追赶着⋯⋯某种意义上，比归还组任何人还贴近里世界，本人为此抱头起来。
这样远远看着的浩介，优花们以温暖的眼神聚在一起，为日夜努力的同学送上声援了。叫着郝里亚族作为新的家族成员迎进门证据一样的名字。
「『『『『『浩介・ｅ・深渊卿君，加油』』』』』」
「住手！这个名字，不是说好了没郝里亚族在附近就不使用的吗？！？」
浩介是以相当羞耻掩脸伏在了桌子上。被漂亮的姐姐赐予的名字，没有害羞的必要。在神话决战时，自己报上的名字在以使徒作对手累积联合军里最大杀敌数的英杰了。
「喂喂，怎麽啊，深渊卿君。身体不好吧，深渊卿君」
「深渊卿君不好吗？深渊卿君。郝里亚族的人不也是非常欢迎的不是吗？深渊卿君」
淳史和优花有默契的笑着，在浩介的两边刺激他。浩介则是「住手！，停止吧！」抱着头，厌恶着。
「浩介・ｅ・深渊卿君，来了！」
「呵，看不到我？就是。潜藏在黑暗的我是谁也无法捕捉到⋯⋯⋯」
「疾风影爪的名字，用那身体来铭刻！」
昇兴奋说着，奈奈也同一情绪说着，明人则是摆出姿势把曾经的浩介再现了。浩介的心中HP朝红区突入了。妙子，只是肩膀抖动颤抖移开视线。
那个时候，对浩介的惨状感同身受一般，包含了从心底感到共鸣和同情的声音响起了。
「你们⋯⋯做甚麽啊。缺德也该有个限度吧。远藤说了甚麽啊」
「是吧？南云！心之友啊！你终於来了！」
看起来，不知甚麽时候入店了。阿一一行人看到浩介等人的状况就走到了旁边。浩介以半哭的样子跑了起来。然後，隐藏在阿一的背後发出对淳史他们的反声声音。
「你们，别再乱说话了！看，这个现实後宫男！然後想起来，过去的南云！郝里亚族，把这家伙叫作甚麽！不止我这种程度吧！不，原本不是说没存在感的吗？南云的中二──」
啪嗞的清脆声音响起，远藤以三周自转决定了。就这样双脚统一崩落了。
「⋯⋯现在，打了甚麽？」
「⋯⋯抱歉。不由得就做。」
远藤泪目起来静静问着，阿一则是视线飘开回答着。两个人，都被郝里亚冠上盛大（？）的称号，并因此成为广阔世界里的同样被害人，加上这一年里在里世界的活动，实际上变得交情不错。心灵的痛楚有所共感，而且恋人都是郝里亚的女性而有亲近感亦是理由之一。
「优花小姐，今日把店借来真是谢谢了。料理方面，需要过来帮忙吗？」
「没问题啊，希雅小姐。我和奈奈和タエ，已经差不多做好了，爸爸和妈妈已经完成」
对希雅的提议，优花笑着摇头。正如她所言，看到阿一身影的博之抹手行过来
「好，阿一君。欢迎光临这店。一直以来都想着招待你们的。」
「今日承蒙照顾了。特意借出这里⋯⋯真是帮了一个大忙了。集会在其他地方的话，招来好奇的他人就不太好。」
「不用不用，这边除此之外就没其他事能做。⋯⋯你把我家的女儿带回来。实在是非常感激的。我能够拿得出来的就只有自己自豪的料理，手腕为此而动。那就请好好享受了。」
「好，我听远藤和玉井他们说是很美味的样子。那我就好好期待了。」
以非常礼貌和优花父亲的阿一，淳史他们低声起来「果然用着敬语的南云有违和感」这样，「魔王大人都圆滑起来啊」这样，「又对，毕竟，日本可不能随时拔枪出来。自然会圆滑起来」这样，「不对不对，管原。不明白啊。南云他啊，要毁灭证据甚麽都只要少许时间就行了？已经杀了杀几人的可能性都⋯⋯」这样的交谈着。
阿一的左手无名指上的宝物库发出光芒，好像要在等同无限的兵器库里拿出甚麽的样子⋯⋯淳史他们就一瞬间在椅子上重新坐好，尤如甚麽事都没发生饮着饮料。接待阿一的方法已经熟练起来。
「这样说起来，阿一君的新娘们，真是漂亮的孩子啊。」
在博之後面系上围裙走过来的优理这样说着，在说这个後就「本日欢迎光临，请慢慢享受」这样打着招呼，然後月她们亦回应招呼并为借出店一事道谢着。
优理对着这样的月她们浮现出笑容，好像接受甚麽般点头然後重新望向阿一，发出言语。
「说起来，阿一君要何时才把优花变成新娘啊？」
「等一下，妈妈！？你在说甚麽！？」
对母亲忽然放出的说话，优花噗一下喷出饮料放声起来。看到的是，淳史他们、香织和雫都嚓一样的样子望着优花，接着意识向优花处。
对此，投下爆弹发言的优理是「不行吗？妈妈我，对阿一君那样是完全没问题～～」这样说着同时偷偷笑着。
优花的母亲平时是有沉静老实气氛的人，不过会无自觉投下爆弹类型的人。优花对这样的母亲放置起来，想对阿一解释时⋯⋯看到眼前的是满脸笑容的香织就不禁脸颊抽动起来。
「那，那个，香织？我是──」
「没问题，没问题啊，优花。我啊，稍～微明白的。总之，先去里面的席位？想在阿一身边，有形形式式的事想知道啊，老老实实告诉我了。」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用客气！没知道的必要啊！」
「嘎，即是阿一君的事怎都好？是这样？」
「中毒的样子般。之前就这样想的了，和南云君有关系时的香织，就像中毒的样子。」
「别说这些了，别想岔开话题！来，优花，谈谈，好？」
香织这样说着时抓着优花的肩带到里面的席位。在被拖去期间，优花向淳史他们发出求救的眼神，谁看到都不约而同移开视线时。优花絶望了！
「唉，阿一，我担心优花啊，我都去里面的席位处。」
「嗯，香织交给你了。在园部口里吐出灵魂前救她了。」
「知道了。」
归还之後的一年，雫的苦劳性并没改变。不过，现在苦劳後有着恋人的奖励，已经不觉得苦劳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园部家微妙的骚动起来，接着归还组的同学们都在此集合。
永山重吾、野村健太郎、辻绫子、吉野真央、健太郎和绫子牵手。两人是在归还後就开始交往。接着在中野信二和齐藤良树为前，几乎全部归还组的学生已经集合。
剩下本日有招待而未到的人，有龙太郎和铃，以及爱子。光辉去了托达斯这事大家都知道，没等待的必要。而爱子都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事前都知道会晚到达。实际上，只剩下龙太郎和铃。
「比约定的时间迟到过头了⋯⋯」
阿一看着时钟这样自语起来。时馆的确已经过了下午五点。桌面上不止例行的洋食，还有一些薯条、迷李薄饼、没酒精饮料满桌都是。
香织开始为这样的状况担心起来，拿出手机。当想着联络一次时。香织已经没联络的必要。
「呀，抱歉！迟到了！」
「对不起！龙君他像阿呆一样情绪高涨，冷静下来已经是这样的时间了！」
以这样的方式谢罪飞奔进来的是铃和龙太郎。「不会在意」想这样说的阿一他们，思绪就把这话吞下，接着，那视线集中在一处。
⋯⋯手指紧扣，即是恋人那种牵手方式的两人的手。
发觉到这视线。铃「呀」了一声，慌张想收回手。不过，龙太郎的大手把铃的小手包裹着，龙太郎没放开就不会简单松开。
『说起来，刚刚，铃。把阪上称呼作「龙君」？』
「⋯⋯真的。不是，终於这样了。阪上和谷口。」
耳朵灵敏的奈奈，听到铃改变对龙太郎的称呼（接受告白後，想变得比之前亲爱的铃改变）就说出来。淳史有点可惜般说着，能看到纯粹的惊讶一半接受一半的表情。
「嘎，你们何时变成这样的关系的？」
阿一以有趣的感觉张口寻问。然後，龙太郎，由这状态发觉到同学们已经即时理解自己和铃的关系，因此脸红起来。
「一小时前！」
竖起姆指和快活的笑声作为供物报告。途中，铃脸红起来，同学们则是发出「啊～～」和感叹的声音。之後，「恭喜～～」发出祝福声音的女子们，「阪上，肌肉脑的混蛋都有恋人⋯⋯去死了！」「爆发了！」「我都想要恋人！谁啊，和我交往了！」这样发出包含着嫉妒声音的男子们不断放口说着。
看起来，恋人募集的声音被好好无视着。信二为此而泣起来。
架构新关系的铃和龙太郎，以雫和香织为首给予盛大的祝福。接着，全员坐好整齐，阿一就立起来拿起杯子。同学们又好，月她们都好，都拿着杯子。
「好了，有异世界旅行这种笨蛋般的经验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故乡之地，能够庆祝归还一周年。异世界的一年又好，归还後的一年都好，就像笨蛋般骚动一样的日子⋯⋯怎都好，真不壊啊。我本心，真是这样想的。」
阿一静静说出所思所想，稳重、深厚的眼神和表情，包含月她们，同学们大家都是一样，深深点头一下。
无法归来的人都有。但是，连他们的事都包含在内，谁都确实感觉到「真不壊」
『接着下来的未来，谁走上怎样的道路是不会知晓，知晓「战斗」是怎的意义的我们，问题甚麽不会有的。没错吗？』
一同用力点头回应着。接着阿一都深深点头。
「所以，乾杯的说话这样就够了。⋯⋯越过这两年、接着下来的困难！乾杯！」
「『『『『乾杯～～！』』』』
就是这样开始宴会。
谈着异世界托达斯里的回忆，归还一年後的想法，对新旧情侣们盛大的讽刺，欺负浩介，没意义的骚动，大饮大食，不见了浩介，又骚动着。
途中，工作完毕的爱子来到会合，进行坐在阿一身边位置的斗争，接着月以大人模式乱入，败北的希雅等人在阿一身边形成例行的桃色空间，而看到这个的同学们再次骚动起来，心里对现在的生活涌出欢喜的实感，见证着归还一周年的集会以非常盛大的感觉举行着。
不久，宴会到了如火如荼时，不知是谁，出声说想去托达斯。当然，不是移居过去的意思，只是想和托达斯所认识的朋友、认识的人相会，只是轻巧的语言。
谈话的回忆里提起，莉莉安娜、王宫的女仆们，决战时一同战斗的战友们，复兴时彼此协力的人再一次相聚。
对这样的同学们，阿一笑起来。
「那样，现在就去见他们？」
口里放出这样没甚麽实感的言语。
要打开跨越世界的门，是需要大量的魔力。从托达斯归还到地球时，疑似神结晶吸收自然界的魔素，再加上作弊者们全魔力都注进去，就算这样都需要一个用时间。
没魔素的地球要打开跨越世界的门，阿一他们注入自己全部魔力最快都要五个月才做到。
最初归还後的五个月曾经开启过一次门，接着的五个月後都开启过一次门。故此以正常想法的话，都需要三个月时间。
「喂，南云。现在这时候，你做甚麽都不惊讶了，但是有点可疑。所以快点吐出真相了。到底是怎的一回事？」
龙太郎以有点呆然和感叹所交织出来的表情寻问起来，同学们都注视着，阿一举手右手发动「缠雷」啪嗞啪嗞和红色的闪光进发着。
「这个缠雷是把魔力化成电击的固有魔法。魔力变换成电力⋯⋯那样，想一下能否反过来？」
「等一等，阿一君。我啊，有很讨厌的预感。」
阿一的说话让爱子脸部抽动起来。跟着说起「一个月前，某个町发生停电。虽然马上复原⋯的确，核电龙在附近。」，同学们都想到阿一所做的而都脸部进行盛大的抽动。
「正如你们想像。稍微，把核电场的电力变换成魔力。这变换法已经确立好，专用的神器制作花了点时间，终於实用化成功。」
「成功了，不是啊！啊，只是视线离开一下就做出这样的事⋯⋯」
ドヤ颜把核电场的电力偷───借来用的阿一，爱子头痛地抱着头起来，其他人则是远目看着别方向。
顺带一提，某町的停电事件是阿一没推测好的意外事件，现在是会不影响町的电力供给下进行变换。
眼角望了一下失神的他们，阿一就在宝物库Ⅱ里拿出「水晶钥匙」和「罗针盘」，没犹疑向虚空刺一下，开启异世界的大门。
「甚麽啊，不去吗？」
对於这样行事，果然是轻浮阿一，同学们随後重新出声踏上大门前去。
地点是海利希王国新王宫的一角的大广场。
传达阿一们开启大门消息的神器是莉莉安娜所持有，已经发觉到。
例行一样，几人啪塔啪塔的脚步声响起来。
接着，Boom一声气势打开的门对面是呼吸有点慌乱的莉莉安娜的身影。莉莉安娜看到阿一後跑否──以ダァーー的样子飞奔着。
这样子下去，就像一向的样子，谁都想到感情看起来想抱着阿一的样子⋯⋯
在那里，意料之外的言语，从莉莉安娜的口飞出来。
「大件事了！大件事了！──────光辉先生，被不知那里的异世界召唤了！」
「是？」
阿一缺少感觉的声音，同调一样的同学们都「是？」的样子。这个如此，被召唤甚麽，这里是光辉被召唤的世界。莉莉安娜在说甚麽，歪着头都不是没理由。
这样的他们，
『真是这样的！突然「找到了，勇者大人。请救救我所爱的世界」这样的声音从天空传来，没看过的魔法阵在光辉先生的脚下扩大───就这样消失了！一星期前的事了！』
在那里终於好好让同学们的头理解好事态。
即是，光辉在被召唤成勇者的世界里，再被某个世界进行勇者召唤就是这样的事⋯⋯
「这是怎的一回事～～」
想和光辉愉快一聚的龙太郎首先代替大家心声进行吐糟大叫起来。
怎都好，世界是还未放过阿一他们的样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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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南云家其中一间房间中、发出哒哒哒的小小的键盘敲击声、屋内被淡淡的显示器光照亮着。
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上、横躺在床上用手肘撑着上半身、小脚啪嗒在床上熬夜的正是、南云家的公主大人──缪。来到这边的世界已经五年了。现在、十歳的缪身高虽然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可以看出在原本就「可爱」当中更添加了几分「美丽」的要素。
现在、对於在尾句加上「～～Nano」（这样的尾句通常是体现在孩子小时候想要强调自己的话才加上去的 然後渐渐变成了习惯 之後我会翻成「的说」来保持可爱性 虽然和希雅可能会撞车 不过如果按日语来理解 希雅的那个只是单纯的希雅说话都带着敬语而已）这个习惯本人也希望能改掉。想成为与被给与一个人房间一样、成为靠得住的姐姐。
『恩～、照这样说的话、娜酱也要参加那个典礼的说？』
『没错哦、作为圣歌队的一员、演唱赞美歌』
哒哒哒的操作键盘、对於缪的疑问、被称作娜酱（本名、娜塔莉亚）的人送来这样的回复。她、虽说是自称住在美国与缪同歳的女孩子（解释：因为缪没有正式确认过 所以这里说她自称）、自从在治癒系的网游中认识以後、偶尔会在游戏之外、像这样一起聊天的缪的朋友。
顺便一说、缪的语言能力是因为、阿一手制的「语言理解」的神器的缘故（缪专用、能翻译声音、投影文字）、全世界包括古代语都可以对应。现在也是、普通的在翻译这英语。
『圣歌队、啊～。那还真是厉害呢』
『是麽？能进入圣歌队的孩子、在我们国家应该相当多才对』
『那样的的话、娜酱的国家即使使徒攻打过来也没问题呢。国民全出动唱起圣歌的话、能将使徒能力削弱九成呢。这样的话完全就是木人偶了的说』
『抱歉、缪。有时候会完全不懂缪在说什呢⋯』
当然、一般都会无法理解的。
好了、照刚才的话来说、娜塔莉亚好像在这周的星期日会与参加政府人员们举办的规模稍微有点大的典礼的父母（相当高官的样子）们同行的样子。在那里、娜塔莉亚也要参与、典礼出席者的孩子们组成的圣歌队一起进行赞美歌的合唱的样子。
但是、从娜塔莉亚的角度来说、除了唱赞美歌以外就完全无事可做了、在典礼结束後的晚餐派对上、小孩子们只能无所事事的等待「大人的话题（相当长）」结束。如果在那里没有特变亲昵的朋友的话、会得到与那家那家的孩子搞好关系这样的父母的指示、相当不自在又忧郁的样子。
『啊～啊～、如果在派对上、缪也过来就好了呢』
『与其他的孩子们、乘着这次就机会成为朋友不就好了？』
『不行啊、要是关系变好的是与父亲敌对家的孩子的话、会很尴尬的吧⋯年长的孩子中也会有收到家长的指示来搭话的人哦？与那样的人成为朋友才不要』
『姆、就好像贵族一样』
『啊哈哈、像贵族一样什麽的。缪就像知道贵族是什麽样一样呢。莫非是英国人？』
『不是哦、缪是、海人族的说』
『啊哈哈、虽然经常听、那个、到底哪里的人～～』
『大海的女人』
『啊哈哈哈～』
是因为缪说的话很有趣吗、显示器上罗列着表示笑声的文字。稍微冷静下来的娜塔莉亚、向着与平常在学校中与朋友完全不一样的开朗氛围对这位他国的朋友、写下了了请求一般的话。
『呐、缪。派对的时候、也能像这样说话麽？』
典礼大概是中午的时候。考虑倒时差的话应该能尽情的聊天。但是、不参加派对、在角落里玩着智能手机的女儿这样的构图、作为娜塔莉亚的家人、又或者周人的看了会怎麽样呢⋯⋯
但是、即使理解、娜塔莉亚的文字中、相当认真的传达出除了忧郁的感情。
於是、缪心中的大姐姐魂被激起来了！
『姆、没办法呢』
『诶、可以麽？最近不是说过因为上太久网而被骂了⋯⋯当天应该相当迟了吧』（解释：这里指美国与日本的时差 缪在日本的话应该会是深夜了）
『大丈夫だ、问题ない。为了朋友的话、一定会原谅我的。所以、娜酱、期待着派对吧、不会让你无聊的哦！』
『ｅ、恩！怎麽回事呢虽然很高兴、总有种讨厌的预感』
娜塔莉亚的那个预感、周末、漂亮的命中了。
美国的某个场所、那天、某个典礼开始了。就像娜塔莉亚说的、许多的政府人员前来参加那个地爱你理你、典礼的状况也因为要登上今天的新闻而被拍摄着。
当然、娜塔莉亚参加的孩子们的赞歌也为典礼锦上添花、拚命唱歌的孩子们的身影也会被新闻播出吧。
所有节目结束後、现在是用餐派对时间。典礼的场所是某个高级酒店的其中一层、端上的料理也都是一流的。
大人们也早早的开始说着难懂的话题、於是、留下的娜塔莉亚成为你了墙壁上的花朵＆手机的天才。（解释：就是说这孩子靠着墙壁玩起来手机）
『啊咧？缪还没上线麽？莫非、果然被妈妈或者姐姐的谁阻止了麽？』
一直使用的聊天室中、确认了缪还没有登录後、失望的、为接下来要度过的派对时间吐出忧郁的叹气。
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小姐。叹气的话幸福会逃走的哦？』
『诶？』
突然向她传来的话语、娜塔莉亚一下子（拟声词好难翻 放弃）把视线转了过去。那个、像是某位搭讪大师一样的台词、意外的是从一位与自己你年龄差不多的可爱的女孩子口中传来的。
不、用可爱这个词来表达都力量不足的、这种等级的美少女。
翡翠一般的柔顺金发、好像装满神秘的翡翠的瞳孔。淡淡桃色的嘴唇、恍惚的蔷薇色脸頬。穿着仿佛轻飘飘的被翠绿缠绕的礼服的那个身姿、就好像从通话中跑出来的妖精一般。温柔的脸庞微微透露出仿佛チェシャキャット（这个真找不到 应该是指流氓那类的吧）的恶作剧笑脸、这样的想像只是一瞬间。
过了一会儿、呆然、又或者说舒畅的、被那位翡翠的妖精少女注视着的娜塔莉亚、因为少女的『恩～？』的一声不可思议为什麽自己一直被注视的样子取回了自我。（解释：就是娜塔莉亚发呆 缪不可思议为什麽一直被注视所以恩了一声 然後娜塔莉亚回过神来了 这段直译中午超级怪啊！）
『那、那个、你、是谁？』
『姆、这真是残忍。明明因为娜酱寂寞才特地过来的说』
『诶、诶？娜酱？诶？』
就是从全世界找、会用那个爱称称呼自己的、只有住在日本的那个奇怪的友人而已。
但是、但是啊。对於家境、年龄的方面来说意外的聪明的娜塔莉亚把那个可能性否定了。
因为啊、哪个世界会有因为、在派对上一个人好寂寞这样一句话、就从日本跑过来的友人啊。而且、从说出来到典礼举行只有三天而已。就算当场决定马上过来也应该赶不上吧、普通来说。
就算退一百步来说、她来了的话、是怎麽进来这里的啊。这个各种大政治家聚集的地方、当然有关人员除外想进来是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检查的。除了事先被招待的客人外根本不可能进来。
这样的话、可能性只有一个、其实她是与自己一样是从日本被招待过来的人家的孩子、对自己一直撒着谎。基本上一直是在聊天室或者网游中说话的两人、互相都不知道长相。那样的话、果然眼前的女孩子是、（这里娜塔莉怀疑缪一直骗自己的想接近自己的政治家的孩子）
『猜错了哦。缪就是缪本人、真真正正的住在日本哦？』
『你、你果然是缪？但是怎麽会⋯』
猜到了娜塔莉亚想的事缪用、恶作剧成功！这样的表情继续说道。咕噜的混乱着的娜塔莉亚、缪一下子接近握起了她的手。然後将嘴唇靠近她的耳旁、像要吹气一般、又或者说像告知秘密一样这样小声说道。
『因为缪是魔王大人的女儿、以及他的妻子们的第一弟子⋯』
『⋯⋯⋯』
『为了朋友、这种程度完全没问题』
缪从近距离露出稍微有点困扰的笑容对不知为何脸上红了起来的娜塔莉亚说道、
『还是说、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
这样听到的瞬间。
娜塔莉亚的头部像是发生残像一般高速的左右挥动。那个表情比什麽都要拼死的表达出否定。
将「为什麽」这种小事扔掉、好像被强硬的侵入的娜塔莉亚与友人一起度过这无聊与忧郁的派对。
顺便一说、缪能来到这里是因为使用了罗针盘与水晶钥匙的阿一将她送过来的。
来到这里时日本已经是晚上了、早就与阿一他们说明了情况。对於女儿的交友关系国际化稍微吓到什麽都说不出来的阿一爸爸、月他们对於旺盛的长大的缪感到自豪并且高兴的将她送过出来了。礼服也是月她们准备的、
要是、知道壁咚朋友并且像乙女游戏里的帅哥一样的言行使朋友面红耳赤的话⋯⋯南云家紧急家族会议一定会召开的。（刚才在耳边说秘密的时候就是壁咚状态）
『真是的、真的是完全被吓到了啊！』
『不会让你无聊的───缪自己说出的话一定要做到』
『啊啊、这个调子、完全就是缪啊』
做出认真的表情说出那种 宣言的缪、娜塔莉亚虽然有点丧气着同时也完全理解了。诚然、眼前的这位外观会被错认为妖精的美少女确实是自己的友人缪。
『虽然不会详细过问、真亏你能过来呢』
『恩。娜塔莉亚觉得寂寞的话、缪就算是异世界也会赶过来哦』
『谢谢你、缪⋯⋯总觉得、缪将来会变成非常恶劣的人一样的感觉（いけない人 总觉翻成这样怪怪的 但是好像也没错 各种意义上恶劣？）』
『奇怪⋯最近、经常会被这麽说。缪只是模仿着爸爸和姐姐们而已啊』
『那些姐姐们和爸爸有没有被人说过是非常恶劣的人？』
『哈！？』
说着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娜塔莉亚的心高涨了起来。没有被记录在招待客的名单上的缪在在这里的事如果暴露的话、应该会变成相当大的骚动的情况、心脏砰砰直跳的、但同时也对於可以遇到想见到的友人而非常的高兴。
自然的、不停的说着话、两个人虽然成为了墙壁上的花朵、却比任何地方都要华丽、纯粹、快乐。
但是、那样开心的时光、突然的被破壊了。
与咔嚓的声音一起、一位初老的男性突然转身倒地、周围的人们慌张赶过去查看他的样子、好像是睡着了的样子。一定是喝酒喝多了吧、说着这种让人呆掉的说明的时候、这个时候别的地方又有同样如此倒地的人。
以此为契机、虽然有时间差但是会场的人都相继的倒了下来。
『怎、怎麽了？发生了什⋯啊？』
『娜塔莉亚？』
正在困惑中的娜塔莉亚的说话声突然中断、缪将视线转了过去、在那里的是跪在地上马上就要合上双眼的娜塔莉亚的身姿。明显的、非常不自然的被睡魔袭击着。
马上抱住了快要倒下的娜塔莉亚的缪、察觉到自己也涌起了睡意。
『这个⋯莫非是料理？呜、明明只是普通的派对来着⋯⋯这也是因为是爸爸的女儿吗？』（吐槽阿一的争纷体质 走到哪哪里就要闹出事２３３）
意外的、小声的说着如果阿一听到的话会受到打击的话、对马上就要失去意识的娜塔莉亚送出『大丈夫』这样的话、缪从「宝物库」中取出来魔法药喝下。然後一瞬间睡意就被吹飞了。
虽然也想给娜塔莉亚喝、在不清楚之後会发生什麽事的情况下、到时候娜塔莉亚的精神上不知道能不能承受住、结果就这样（没给喝）了。
然後想给阿一发消息、等注意到有电波妨碍时、一群人走过来的脚步声传到了缪的耳中。
缪。发出『姆』的声音环视着四周、大部分人都是被料理中的睡眠药给弄睡着了。不、就连警备的人都睡着了、一定也用了料理以外的方法吧。
警备森严的政治家们的派对、不杀伤他们而是全员弄晕、计划、组织力都不一般。
『没办呢』
缪困扰的看着娜塔莉亚、然後抱着娜塔莉亚横躺在那里、不被发觉的微微睁开眼、装作睡着了的样子。
『醒醒、娜酱。醒醒』
『恩⋯』
脸上有柔软的触感、慢慢的抚摸着脑袋的触感、娜塔莉亚的意识慢慢的醒来。睁开眼後、倒着从正上方看着自己的缪的脸进入视野。（因为在膝枕 所以是倒着的）
『缪？』
『是哦、是缪哦。早上好、娜酱』
『恩、早上好。但是、为什麽缪会在我的房间？』
『娜酱。如果真的错觉这个被铁窗围绕的场所是缪的房间的话、缪会找个机会、不得不去去和娜酱的家人好・好・谈・谈（PHANASHI）的哦？』
『诶？⋯⋯⋯！？』
总算从半醒的状态恢复过来的娜塔莉亚、噌的起身环视着四周。然後、自己所在的场所就像缪说的那样、是煞风景的混泥土与铁窗的房间。
同时、确认自己与缪以外、差不多有十人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孩子、已经是苏醒的状态并且缩在房间的角落。从大家都是派对时的打扮来看、是一起在那个会场的吧。有几个还是在一同作为圣歌队的成员时见过。
谁都是一副害怕的样子坐着、朝着多半刚才是在为自己坐着膝枕的缪、娜塔莉亚看了过去。
『Mi、缪。到底、发生了什麽⋯这里是哪里！？我们、会怎麽样！？爸爸呢！？』
对於恐慌的娜塔莉亚、缪静静的将娜塔莉亚轻轻的抱住。然後噗噗的温柔的拍着她的背、『没问题、没问题的说。娜酱有缪在身边哦』这样的温柔的声音说着。
然後、呼的放松了力量、娜塔莉亚取回了冷静。
看到娜塔莉亚冷静了下来、缪放开娜塔莉亚的身体、环视了一下其他的孩子们、这样开口了。
『首先、缪们在会场中、吃了放入睡眠药的料理在睡着的时候被诱拐了。之後、做了四十分钟左右的车被带到了这个地方了哦。被带过来的只有会场的孩子、大人们就这样被扔在了会场』
因为被右拐这样的话、孩子们露出了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在那之前、缪继续说着。
『并不是全员都在这个房间、不过至少从哪个会场拐来的孩子们都在这座建筑物中的样子。从犯人们的对话来看、果然要向政府提各种各样的要求的样子。缪我们就是为了那个而作为人质带来的。犯人、是相当大的组织、全员都用枪武装了起来。在救援来之前、应该还要一段时间。总之现状就是这样。还有什麽疑问麽？』
『总之、想知道为什麽缪会对状况这麽清楚！』
对於缪井然有序的说明、大家都是『啊、原来如此』这样的表情中、娜塔莉亚大叫了出来。缪直率回答了。
『因为一直都醒着的虽说！』
『睡眠药呢！？』
『解毒掉了！』
已经连、怎麽解掉的？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的娜塔莉亚断断续续的问到、
『为、为什麽、能这麽的冷静？』
将这最基本的疑问抛了出来。然後、
『因为被诱拐的经验丰富的说』
『到底度过了怎样的人生啊！？』
『被迫穿越砂漠、被关在地下牢里、被下水道冲走、被拍卖、被怪物修女绑架⋯⋯』
『停下！更多的不想在听了啊！』
数着手指、复数着自己被诱拐的经验、不知为何、娜塔莉亚留着眼泪抱紧了缪。给对方留下了过着凄惨人生的不幸少女的印象了吧。（指娜塔莉亚对於缪所说的给自己留下的印象）
『呜、但是为什麽会留在这里？缪的话可以逃跑吧？』
『Miu？』
娜塔莉亚边擦着眼角的泪水、对於缪为什麽不逃走发表了疑问。其他的孩子们对於两人的互动、尤其注目着缪的话、缪做出『你在说什麽啊？』这样子微微歪头的样子回答道。
『明明娜酱都被带走了、为什麽缪要逃呢？』
『呜』
仿佛明明１＋１=２、为什麽要回答３、缪如此的回答、娜塔莉亚已经什麽都说不出来了。缪太男子汉（其实我想翻成太帅了）了、少女的娜塔莉亚已经什麽都说不出来了！脸红的像苹果一样！
想要蒙混过去一般、娜塔莉亚询问着接下去怎麽办。
『总之、先和爸爸联络』
这样说着、缪从礼服的裙子下面取出了智能手机。人质的男孩子们『啊咧？手机不是全部被没收了麽⋯』发出小声的疑问⋯女孩子的裙子中是非常神秘的。一定。
从卷起来的裙子中露出的大腿、男孩子们微妙的脸红起来并将视线飘了过去的时候（因为缪与娜塔莉亚的互动、紧张和恐怖感都得到了缓和）、缪开始准备与阿一联络⋯⋯
『！？搞砸了、的说⋯』（此处缪终於露出了尾句Nano 前面一直没有哦应该是想装大姐姐的样子）
一下子变成了失意体前屈的姿势。缪手中的智能手机的屏幕是一片黑。
其实、这个智能手机与普通的智能手机不一样、是阿一制作的通信用神器。为了能让缪也能使用、与其他缪的专用神器一样的魔力储存型、要说与普通的智能手机有什麽不一样的话、就是能与异世界通信这一点⋯
『充电、忘记了⋯』（原文是充填 是指往里面冲魔力 为了接地气我翻成充电）
与异世界通信是有成本的。正直妙龄的缪经常与朋友们说的太起劲、经常将内藏魔力用光导致被阿一爸爸骂、这回也一不小心用完了、怕被骂才没有去让爸爸充电、现在、里面完全空空的啦。
『那、那个、缪？』
看着保持着失意体前屈失落的缪、微微察觉到发生了什麽的娜塔莉亚露出微微笑容的脸。发现这样表情的娜塔莉亚的缪马上抬起了脸、视线漂移的说道。
『人、不能老是在意过去的事。要看着未来。对不对、娜塔莉亚！！』
『诶！？那、那个⋯』
『这不是失败、只是发现了这个方法中没有成功的说！』
『En、恩？』
『因此、联络爸爸这个方法作罢』
『⋯⋯⋯』
缪做出急急忙忙的把智能手机放回了礼服的裙子中（做出这样的样子放进了「宝物库」）的样子。娜塔莉亚们什麽都没说的注视着这样的缪时、缪一个人挽起双手开始思考。
（首先、与爸爸的约定其之１、絶对不暴露正体、不能被看见神器。与爸爸的约定其之２、必要的时候、必须先和爸爸或者姐姐之中的一人进行商谈。约定其之３、约定１与约定２都无法实现的时候、缪絶对必要的话⋯⋯）
『─────「尽情的去做。善後工作就交给我」。恩、现在就是那种时候的说』
再次确认与爸爸的约定的缪、内心中『爸爸帅过头啦。什麽时候想起来都能让我重新迷上的说』这样的嘟囔、今後的方针明确了下来。
总之派对结束的时间已经向阿一传达过了、即使没有联络、不、没有过去的话、觉得奇怪的阿一一定会打开通往派对会场的门去迎接缪。被诱拐後的时间、与派对结束的时间对比的话、还差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阿一一定会察觉到异样。
变成那样的话、阿一手里拥有「导越之罗针盘」、一下子就能找到缪的所在。然後诱拐事件就解决了。
即使、在阿一发现之前发生了什麽状况的时候、缪就不用自重、将给与的力量全部使用去解决问题。之後的善後就交给世界第一可靠的爸爸、缪准备为了自己的命与朋友的命而去战斗。
然後、为了找回不知道被拿到哪里去的自己的手机（缪有连个手机一个是被没收的普通手机 然後是神器手机）、与爸爸联络。然後全部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对於自己的方针『好、的说！』这样的、平时一直注意的口癖全开来为自己注入气势的缪。盯着那个样子的缪的孩子们、看到转过头来的向着自己的缪的微笑一瞬间吞下了一口气。
『不用那麽担心。没事的』
为了让自己们安心、为了观察希望、即使是逞强。对於那确信的强大、存在於那个话语中。自然的、孩子们的身体里少了逞强、表情恢复了起色。
缪对那样的孩子们开口道『以防万一、准备一下』、让孩子们集中到房间的角落、在那个周围开始设置小型的十字架。
已经、没什麽意义了也说不定、姑且把手伸进裙子下面、从里面取出了完全不可能藏在里面的东西、不论是十字架的大小与数量、明显已经超越裙子可以藏得住的范围。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娜塔莉亚他们望向远方、盯着缪的举手投足其他的孩子们眼中放出闪亮亮的光辉。
『你⋯到底是谁』
因为缪的笑容冷静下来的其中一位金发少年嘟囔的开始询问。
与只相对、对於十字架的设置作业完成露出满足表情点头的缪、做出自信满满的、盛大的自豪表情、就像那是自己的荣誉一般宣言到。
『缪的名字是缪。弑神的魔王大人────他的爱女的说』
孩子们的心动自然不用说。
那之後稍微。
仅仅数分钟、现在还是这个囚禁自己的房间的中心的缪。对於这个状况没有一丝动摇、对於展现笑容的缪孩子们会聚集过来是当然的。不管是谁都向着缪的身边靠近着。
对此怀着总觉得无趣的的娜塔莉亚、缪对於坐着自我介绍的大家一一作出回复後、对娜塔莉亚表示出「这是亲友的说！」也许是无视现场气氛的魔术也说不定。（解释：各种家伙热情的想勾搭缪、缪完全无视这些空气表现出娜塔莉亚是自己的亲友）
（话说、那家伙、靠的太近了吧）
占领着缪身边的位置、从另一边热情的搭话的金发少年、娜塔莉亚向他送出了锐利的视线。
『那个、虽然不是很懂⋯总之、缪的爸爸、非常的厉害、马上就能找到我们然後收拾那些家伙的意思吧』
金发的少年──名叫埃米尔的它问到。缪的、非常厉害的爸爸的话题、比起眼睛闪闪发光聚集过来的孩子们、比较冷静的埃米尔现实的思考着话中的意思、这才是使用魔法什麽的不可能这样的不可能的事情这种现实的思考所发出的感想。
顺便一说、房间中的孩子一共有九人。全都是那个派对中出席的政府人员的孩子。
『恩。爸爸他、对那样的家伙瞬杀的说。即使是姐姐中的一人也能、咕哒呀、咚咔呀、咔嚓呀、啪叽的』
『是、是麽。恩、是这样啊』
总觉得、听到了相当栩栩如生的拟声的样子、埃米尔尽力的无视了。
『那样的话、就更不要做出多余的举动比较好呢。再等三十分钟、我们在的地方就会被发现、来。缪酱也、装作睡着的样子、不可以做危险的事情哦』
『没问题哦。恩～埃米尔很温柔的说』
『才、才没有那种事呢、但是⋯』
在这种状况下、也还担心自己的埃米尔、缪露出了微笑。然後、就像被什麽机种一样的的埃米尔少年。『啊～埃米尔变红了！』之类的『埃米尔、你、喜欢缪酱吧！』之类的、小孩子特有的起哄。
娜塔莉亚的视线更加的锐利了起来。已经到达了会被怀疑是不是十歳的女孩子的等级！
在这样的气氛中、脸完全红透着反驳的埃米尔、越是否定越是容易被看穿。娜塔莉亚的脸终於开始变得像般若一般。已经、小孩子们刚才所抱有的悲壮感完全不知道消失到哪去了。
作为代替、埃米尔少年品尝着悲壮感。
『对不起、缪无法回应埃米尔的感情』
『被强力的否定了！为、为什麽？不、并不是说喜、喜欢缪酱什麽的。姑且听一下被拒絶的原因什麽的⋯⋯』
『不是喜欢的类型！』
『大直球！那、那麽怎麽样的类型⋯不、这也是姑且想听听而已、并不是一定要听、什、什麽的⋯⋯』
『喜欢爸爸！』
『超级锐利的变化球！不、那个呢、缪酱。喜欢爸爸什麽的当然可以、但是无法结婚哦⋯而且、那个、与对於恋人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啊恩？』
『咿！被可爱的脸用黑社会一样的表情恐吓了！不是、毕竟、那是父亲、啊？』
『没有血源关系所以没问题』
『意想不到的展开！那、那个、缪酱。就算没有血源、那是妈妈喜欢的人哦？缪酱对於父亲有那样的想法、妈妈会困扰的吧？』
『妈妈她、一有机会就上！这样对我说！』
『意想不到的援护！怎麽可能⋯到底是怎样的家庭啊、缪的家⋯⋯』
『妈妈和爸爸和、爷爷和奶奶和、爸爸的妻子其他七人的普通的家庭』
『缪酱的爸爸到底是个什麽鬼啊！？』
『啊恩！？』
『咿！对不起！求你了、不要用可爱的脸做出黑帮老大般的表情了！』
埃米尔少年的初恋被疯狂的痛击着。
周围的小孩子们库库的笑着。娜塔莉亚、抱着缪的手腕做出了『活该！！』这样的表情。简直是娜塔莉亚角色崩壊的危机！
在这之中、果然恋爱八卦是女孩子最喜欢的话题是世界共通的、金色的头发比缪稍微年上的样的女孩子眼睛闪闪发光的向缪问到。
『呐呐、缪酱。那样的话要对爸爸告白麽？』
『恩～告白？恩～』
稍微歪了下头、缪『恩～』的思考的样子、眯细了眼睛。
『告白的话每天都有哦。每天都会对他说最喜欢了』
『诶～、那样子是无法传达到的吧、絶对～』
『恩。爸爸很敏锐的所以知道。但是、缪还太小、并没有被那样对待⋯所以⋯⋯』
『所以？』
女孩子们咚的心跳了一下瞳孔中放着光辉、埃米尔就快被悲壮感压垮了、娜塔莉亚也露出复杂的表情看着缪、男孩们看着那样的埃米尔露出壊笑的表情的时候、缪说道⋯⋯
『所以⋯看准时机、缪就将爸爸吃掉』
这样说的同时、舌头舔了下嘴唇。脸上被添上了淡淡的红色、热情的湿润的瞳孔『呼呼』的笑着。都想『诶、是十歳吧？』这样的吐槽的等级、这是、就像是某个工口吸血姫一般妖艳的身姿。
不经意间、女孩子们『哈哇哇』的动摇着、男孩子想被抽走了灵魂一般呆然的站着、埃米尔和娜塔莉亚就像被完全被击中一般捂着心脏。
果然、缪从、完全不寻常的姐姐们那里、连不需要继承的东西都继承了。
就在这个时候、多亏了缪的缘故被吹飞的恐怖象徵、门的那边传来的脚步声。啪的孩子们身体紧紧的贴到墙壁上。
『Mi、缪⋯』
『恩、大丈夫。不会让一根手指接触到娜酱的』
『恩、我、相信着缪』
然後、随着刺耳的声音传来门打开了、从那里进来的是蒙上了脸、将突击步枪背仔仔肩上的二人组的男人。
『喂、选哪个？』
『哪个不都一样？除了那个小鬼以外、姑且都是政府人员的小鬼们、杀了哪个效果都是一样的。其他的据点里、也还有相当数量。在这里家伙全部都使用了都没关系』
『是麽。总之、先来两个、其中一人二话不说直接杀掉的吧？』
听到这些只能想像到黑暗未来的对话、仿佛孩子们的命完全没有一般言辞、孩子们颤抖着缩卷着身体。然後、其中一个男人朝着随便看中的女孩子───被缪护在背後的娜塔莉亚伸出了手、的时候、那只手被虽然很小却有惊人力量的手抓住了。
『⋯结果、还是到这时候了啊』
『碍事啊、小鬼』
越过蒙面传来的激动的冷视线贯穿了缪。对那个男人、缪完全不隐藏完全没戏这样的气氛说道。
『这是警告。就这样、什麽都不要对缪们做、马上解放就好。大叔们、完全没有胜算』
『⋯⋯呼』
这个状况下、从十歳的女孩那里传来根本想都没到过的话语、不由的、什麽话都说不出来的蒙面男子那里、在理解瞬间、从鼻子中发出的嘲笑。眼前的小小的存在、意想不到的不知世事啊。
同时、那个眼神中寄宿上了嗜虐的色彩。仔细一看、是拥有相当漂亮的脸蛋的少女。给如此美丽的、不知道现实的少女、施以压倒性的暴力、会发出什麽样的声音呢。
对於这样的男人的心情、对於知道现实的无情的缪来说完全意料之中。因此、果然对话完全没用这样的在内心叹气、蒙面男在要殴打缪的瞬间、缪的嘴角大胆的弯曲了、
『敌人、就要干掉！』
『什！？』
不知何时出现在小手上的缪专用的手枪一下子顶住了男人的腹部。
为什麽、抓来的小子会带着枪────因为这不知所以的事态而混乱露出的男人被
砰
的一声响起的同时、腹部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连悲鸣都没有发出来男人就倒地了。
『可恶、你这小鬼』
『⋯⋯』
另一个男人将突击步枪指向了缪───的时候、比这还快、另一边的手上召唤出了同样大小的手枪、姿势和视线完全没变的样子从侧面的腋下朝着左後方的男人的腹部开枪。
再一次、与砰的一声响起的同时男人露出小声的悲鸣向地面倒去、然後、即使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即将扣下了突击步枪的扳机、
『打飞你的说！』
一瞬间突上去的缪的手中、不知何时握着有趣的锤子───锤子顶部印着类似米奇的兔子角色、锤身以赤色和黄色配色着──兔子战锤全力的朝着男人挥去将他击飞。
就这样与墙壁来了个激吻的男人在失去力量的同时眼中照映出的是肩上扛着战锤、朝着想要站起来的第一个男人
『等、等一────』
『才不等！』
全力的挥过去的身姿。完全想像不到是被十歳少女挥出的战锤、直击了男人的脸。咚！的声音与仿佛会放出星星特效一般的感觉男人被击沉了。
这是希雅直传、战锤技与缪专用的兔子战锤所带来的战斗。
『缪 ⋯⋯』
『超、超厉害⋯⋯』
娜塔莉亚睁大了双眼、埃米尔露出了感叹、那个说话的表情将在场全员的心情都表达了出来。毕竟、将被枪武装的大人的男人瞬杀的是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女孩。而这女孩仿佛魔术一般一次又一次变出武器。
但是、缪的表情没有表现出成就感。用不如说是警戒心更上一层楼的严肃表情的观察的门的外面、朝着呆然的孩子们发出指示、
『娜酱、大家。絶对、在说可出来之前、不要离开那个十字架，知道了麽？』
『诶、缪、好不容易打倒了却不逃跑麽？』
『恩。听到刚才的骚动声已经有几个人朝这边过来啊了。要逃跑的话、现在出是很危险的』
『知、知道了』
娜塔莉亚带领着其他的孩子们藏到了缪布置的十字架阵後面。这个时候、缪又取出了新的武器。这次尽量选择了不会发出太大声音的武器。
马上、有三个男人进入了房间。看到了被打倒的同伴惊讶了一下以後、将枪口指向了孩子们、打算询问发生了什麽时、
呼呼的风被切开的声音传入耳中、同时脑袋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後意识飞向了远方。
『什』
『这小鬼』
惊讶与狼狈的声音响起。之後、让人感觉优雅的飘动礼服裙子的缪将回到手边的武器再一次朝着敌人放出。
呼的一声切开空气的声音响起、粉碎了一个男人的脚并同时将他卷住的是。
─────缪专用的 打黑鞭「这是武器的说」
这种主张用途的命名的原因、一定是将打鞭术传授给缪的师傅的变态性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传给自己的爱女的情况而担心的爸爸的考虑。就算搞错了、也絶对不能作为武器之外的用途这样告诫女儿。
「这是武器的说」将粉碎了脚的男人直接甩向了旁边的男人後才收了回去、这次、向着体势崩壊的男人的手挥去。只是这样、果然男人的手也粉碎性的骨折了、男人边发出悲鸣弄掉了枪。然後、倒地的男人拿起步枪、一只手被粉碎的男人拔出了腰间的手枪、几乎同时鞭子的前端击打了两人的头部夺去了他们的意识。
『姆、还剩一个人的说！』
『什、什麽鬼啊、你』
将进入房间的三人一瞬间的击倒的少女、在屋外待机的最後的男人献出身影的同时扣下了步枪的扳机、在哒哒哒哒哒这样强烈的枪声中、缪丢下打黑鞭再次取出了「兔子战锤」朝着男人挥去。
射线上的缪用「兔子战锤」挡在身前防住子弹。然後在缪後方、大量流弹朝着孩子们飞去、
『呀！、额、诶！』
『骗、骗人⋯』
无意识的露出悲鸣的娜塔莉亚和埃米尔他们前面、子弹停在了仿佛飘动着的波纹的空中。
────缪专用的结界神器「不要碰我、这个变态！」
是以那个十字架阵为起点发动的展开结界用的神器。缪为以防万一不被子弹打中孩子们而在屋内制作的简易安全地带。从命名中、传达出制作者是以假定了什麽事态的呢。
然後、帮助孩子们防御住子弹的缪本人⋯⋯（这里应该是想吐槽明明有给与保护用的结界 结果自己上干掉敌人的缪）
『给我睡吧』
『啊啊！？』
「兔子战锤」挥了过去、一瞬间填满了对方的视线、在对方想缩下身子躲开的一瞬间、绕到了对手背後旋转的挥动两手中的双小太刀切断了对手的两脚的肌腱。同时、朝着倒下男人脑袋来个用刀柄释放的二连击。男人翻着白眼完全倒了下去。
────缪专用 双刀「村正・虎彻」
对应缪的想像可以用出、高速震动・斩击飞・冲击波等招数、还带有大幅提高持有者的直觉能力与身体能力、完全与「妖刀」相称的双小太刀。
顺带一提、缪的小太刀术、是以香织的双大剑术为基础、加入了八重樫流的招数诞生的。特别是最後的回转斩击与刀柄头部二连击就是接近八重樫流的奥义的招数。
回转着小太刀、对於就那样像是变魔术一变出小太刀的缪、孩子一下子爆发出了欢声。不停的说道、『缪好厉害！』『太帅了！』『好─强！』这样称赞的话。
『缪！没事麽？有没有受伤？』
『缪酱！没事麽！？』
『娜酱、埃米尔。缪没事的说。比起这个、在别的敌人来之前、现在要移动到比较容易战斗的地方。在这种没地方躲的密室里、要是被扔了炸弹就危险了』
将大人的男人一个接一个打倒、没有露出骄傲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冷静的发出指示的缪、对於这样的缪娜塔莉亚也是埃米尔也是发出了『呼咿』的的声音。
缪在他们的余光中、做出了、娜塔莉亚都快发出悲鸣、会让男孩子们又害羞又高兴的行动。居然一下子让礼服消失了、
『哇』
『等、喂、你们不要看啊』
不知道礼服是被收纳到「宝物库」中的他们、在他们眼中是一下子变成内衣样子的缪。而且、脱掉衣服的缪穿着散发出让人会说出「是不是稍微不太像是十歳的女孩？」这样的话的气氛、薄薄的翡翠色的内衣。
清澈洁白的肌肤没有一丝晒痕、露出认真表情的缪没有一丝害羞的色彩。对於曾经在剑与魔法的世界冒険的缪来说、这种程度、更不用说是在战斗中、会在意这种程度的事的人才奇怪。
然後、在这样的战斗中缪会脱掉礼服的理由只有一个。
紧接着、缪的身体被淡淡的光芒包裹着、下一瞬间、缪以另一种装扮出现了。
穿着与月相似的衬衫、与希雅相似的极短裤。白色过膝长袜与絶对领域的双腿、装点着可爱装饰的长筒靴。腰上交叉卷着两条与雫一样的皮带。
在那皮带的後面挂着小型化的「兔子战锤」。好像收纳着弹药一般的无数的小包里放着五彩斑斓的宝石。然後、两边的大腿上枪套中放着「多纳・修拉库」、背後带着交叉在那里的『村正・虎彻』
这才是、缪的完全战斗形态！一瞬间变身、变换衣服变换武器的身姿、就像某个魔法少女一样！
事实上、孩子们都将『缪将、原来是魔法使啊⋯』这样憧憬眼神投向她。
就在这时、愤怒与大人接近的脚步声传入了缪的耳中、还差三、四十分钟差不多。要在那之前争取时间还是固守城池、这样的问题、不管考虑几次都很微妙。
比起这些、果然不管发生什麽都做出守势。专守防卫什麽的这样的教育───根本没学过！
『你们是敌人的说、敌人就收拾掉的说！』
噌的、将最爱的爸爸赠与的爱枪窝在两手、露出无敌笑容的缪。
现在、魔王的女儿、出击。


◎008　圣诞节记念　圣诞老人的礼物
化着各色妆的人们、（装扮成）不可思议的生物的吉祥物们，孕育着兴奋与欢呼各类的惊叫，到处都回响着这类效果音与音乐。
非现实、非日常的那个地方，是某个有名的主题公园。
季节是冬季。那是一年的终结、即将到来的那个日子──圣诞节。
当然有比起平常更多的恋人们、也有很多人和家人们以及朋友们一起、光临那个带有圣诞限定色彩的主题公园。
在那样涨红了脸计算着到场人数的经营团队中、有一个稍微特殊的群体。
一男、以及八个美女/美少女。然後，那个男人的肩膀上坐着眼睛闪闪发光的幼女。不用说，当然是阿一父女以及他的妻子一行人（月、希雅、缇奥、香织、雫、蕾蜜雅、爱子、莉莉安娜）。愁和堇需要工作。两人为此流下血泪这件事自然是不用特意说明的。
顺便一提，莉莉安娜现在的情况，还远远未到能离开王国的地步，所以平时还是在王国居住。但是，难得的圣诞夜，莉莉安娜说只有她被排除太过分了，所以阿一打开了门把办公中的莉莉安娜强行拉走了。
大体上，因为电力和魔力的转换系统（阿一深埋在地下，自费建造了地热发电所因此任意转换），与托达斯之间的往返自由度增加，因此没有特别的问题。
「爸爸、爸爸！那里、到那边去！鲨鱼先生感觉的家伙那里」
「好好。明明这麽冷，不特地选水系景点也可以的吧。是种族特性麽？」
缪一边坐在阿一的肩车上啪嗒啪嗒的摆动双脚，一边嘎嘎的骚动着。她的脑袋，被从未带过的圣诞帽所覆盖，服装也是穿着超短裙的圣诞老人的姿态。脚被白色丝袜包裹着，靴子上的白色绒球随着动作上下摆动。
圣诞帽下流淌出的翡翠色的金发，以及遗传自母亲的带有温柔感觉的端正容貌。天真无邪的吵闹着，最大限度的对着爸爸撒娇的小小的圣诞老人，也可能有周围围着的姐姐们的原因，非常的显眼。周围的人都在无意之中被吸引了视线，看过一次的话就会不自觉的放松表情。
就和圣诞缪的要求一样，阿一爸爸向潜藏着巨大鲨鱼的水系景点去了。
在等待的期间，月她们的美貌吸引着其他客人的目光⋯⋯这种事没有发生。因为认知阻碍的伪装，周围无法注意到月她们的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月她们的视线怯生生地四处彷徨。特别是，对这边的世界还陌生的莉莉安娜受到各种各样文化的冲击，用作认知阻碍的眼镜的深处，用在缪以上的闪闪发光的眼睛环视着四周。
从早上开始入园，现在太阳也相当倾斜了，不过兴奋好像依旧没有平息。
「⋯⋯真的，阿一先生的世界是一个惊奇箱子。仅仅是为了娱乐，就建造了这个程度的设施。这哪里是小城市级别的规模啊。弗连的观光区也差不多，不过这里的等级不一样。不、是说对於娱乐的热情的认真度不同吗？虽然是大规模的设施，但是可以看到对细节的拘泥，超出了对单纯做生意的合理性，感觉到了与建筑相关的人们的热情。建造的费用大概是多少？收支上的核算呢？年到场人数呢？关於今後的展开呢？母体是一般商会⋯⋯不是企业吗？如果能把这个作为国营的话⋯⋯不，实质性的地方委托给弗连，王国作为契约对象⋯⋯」
看起来好像，在不同的视点上兴奋起来了。难得到了梦的世界，而且在圣诞夜，但是异世界的公主好像更在意主题公园的销售额的样子。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像做梦般闪闪发光的少女的眼睛，是以钱为目标而发光让人愈发不可思议。
阿一他们返回了地球，所以可能没办法想像莉莉安娜所付出的努力⋯⋯少许，可能有点放置过度了。不仅仅是阿一，月她们也同样用混杂着同情的带有些许温暖的视线投向莉莉安娜。
在这个过程中，轮到阿一他们了。乘上眼前飘过的小船，小船附带的顶棚可以乘坐二十人左右，中央设置着纵长的长凳，朝向外侧部分可以坐。
缪理所当然一般坐在阿一的膝盖上，兴奋地眺望着前进的道路。
不久，小船慢慢地驶出了。同时，也有像冒険者一样打扮的姐姐，一只手拿着来福枪，述说着这个冒険是多麽的危险，在水底的是何种存在，充满着临场感的充分的诉说着。
到底不愧是大型主题公园的从业人员，其说话技巧是一流的。大人们享受着这个气氛，孩子们好像胆怯一样一边注视着水面，一边紧紧握着父母的手。
「爸爸」
「恩？怎麽了，缪？」
坐在膝盖上抬起目光回头的缪的呼唤道，阿一一边调整好歪了的圣诞帽的位置一边发出疑问。缪笑嘻嘻的向爸爸说道。
「鲨鱼先生袭击来的话，那个姐姐会打倒它吗？」
「啊啊，是的。那个来福枪，会在那个手中保护我们」
「呼──恩」
缪听了阿一的话，目不转睛的凝视着姐姐。姐姐感受到了可爱的圣诞老人的视线，露出笑容招了招手。到底是主题公园的姐姐，零日元微笑也是超一流的。
这样、如果是普通的孩子的话，会是稍微有点害羞的躲到父母的背後藏起来或者普通的返还一个笑容的那个场景，缪的反应是⋯⋯
「呼恩」
不知为什麽，呼出了小小的气息，带着「呀咧呀咧」的感觉缩了缩肩膀。姐姐的超・微笑中出现了裂缝。阿一爸爸的标签痉挛了起来。
姐姐通过主题公园员工必备技能的「瞬间转换」马上修复了笑容，阿一带着痉挛的表情抚摸着缪的头。然後，听了缪之前的态度的理由，「姐姐，看起来很弱」这样回答道。看起来，缪是想说「不要勉强啊」的样子。
在这个过程中，演出活动开始了。水上开始出现背鳍，姐姐用步枪进行威吓射击。虽然是不能装子弹的仿制步枪，不过，好像通过定时溅起了水花，从孩子们的试点来看就像真的是姐姐用枪轰出来的吧。事实上，小朋友们也高声欢呼了起来。
但是，自下而来的压力使小船摇晃，被巨大鲨鱼袭击而严重损壊的船的残骸开始出现，孩子们的表情上再次浮现出紧张与胆怯。那个（紧张＆胆怯）在巨大鲨鱼巨大的颚，从水面跃出的时候到达了最高点。
在「哇呀──」的兴奋的声音回响中，姐姐用步枪把巨大的鲨鱼赶走了。但是，（姐姐）在摇晃的小船上摔倒，崴到了脚（当然是设定），「这样下去没办法用步枪瞄准，谁来帮忙！」的这样呼喊道。当然，协力者是小朋友们。
「好啦，缪。你也去吧！」
「好的──」
缪也投身於害怕着的、或者说是兴奋着要和姐姐一起进行步枪射击的小朋友们的团体之中。
「⋯⋯呜──恩，真是意外啊。缪酱的话，明明在真货之上的东西也见过的说」
希雅一边看着人造的巨大鲨鱼嘎嘎微笑着的缪的样子一边感到纳闷。缪和普通的孩子不同，知道真正的海之魔物互相以命相搏的情况。对尽管如此，却认真的表现出的Wktk的姿态的缪感到不可思议。
「呒呒。当然，缪是知道的。但是，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体验危险这种奇妙的娱乐，对缪反而很少见所以感到很有趣啊。」
「⋯⋯恩。最近，沉迷在战斗游戏里，有点困扰。」
「还有和妾们的训练，熬夜之类的事也是有的哟」
「小时候睡眠不足，对成长是会有壊影响的。阿一君，不好好注意不行哦？」
对於爱子的提醒，阿一爸爸苦笑着点了点头。最近，阿一也想到了这一点。
「啊，轮到缪了哟」
「照相我来负责。要把和巨大鲨鱼战斗的缪酱顺利的拍下来」
香织呼唤之後，雫架起了单反相机。那个镜头的前方，现在，正是被递予了步枪的缪的身影。
一般来说，在这里姐姐会悄悄告知架起的姿势，并帮忙支撑着。然後，在鲨鱼出来的时候配合时机「就是现在！开枪！」的说道，在鲨鱼的身体和口中火花四散，好像真的开枪射击一样。
但是、被给予的小小圣诞老人是，在异世界对硝烟、火花和铳枪习惯了的超级幼女。而且，现在，是被作弊的姐姐们，还有魔王锻链出来的幼女。
因此，缪在接过枪的瞬间，以熟练的动作突然一个回转，将他扛在肩膀上，然後将视线投向水面。姐姐支撑的手在空中无助的彷徨。对将长长的铳架在肩膀上的身姿，奇怪的超短裙圣诞幼女，客人们目瞪口呆。雫将快门按了下去。连续不断的（按着）
「诶哆，你的名字是什麽呀──？」
姐姐用专业的笑容笑着问着名字。
「缪。六歳。是海之女。」
「叫缪、缪酱啊！好的，缪酱，在到前面一点就会出来了，要努力驱逐可怕的鲨鱼啊！」
姐姐是专业的！以怎样棘手的客人作为对手都不曾动摇！
虽然如此不过、听到从姐姐那里说出的「驱逐」一词的缪，稍微将目光移向姐姐那边，嘴角浮现无敌的笑容⋯⋯
「驱逐？虽然那样也不壊⋯⋯杀了也没关系吧」
「不、那就为难了。」
姐姐不加掩饰的回头看过来了！
然後，接下来的瞬间，巨大的鲨鱼伴随着咂啪的声音从水中出现了。缪在一瞬间将步枪架了起来。将长杆的部分架在肩膀上用左手支撑住铳身，在後侧将视线对准。挺像一副样子。
姐姐开始远目了。孩子们发出感叹的提高了声音。大人们对监护人的阿一们投去了微妙的视线。
在变成这样混沌的船内，回响着小小的圣诞老人的可爱的台词。
「头、打穿！」
咚啪──！的效果音响起，巨大的鲨鱼嘴里火花四溅。巨大的鲨鱼向水的深处消失了；姐姐眼睛里的光芒也消失了；大人们鼓励孩子们的话语消失了。
在那之中，缪以习惯了的姿势将步枪扛在肩上突然转过了身，拍了拍手，「看！」的样子竖起大拇指自我主张到。
在各种各样的东西消失了的船里，激烈的快门声回响着。
「啊，开始了！」
太阳完全沉没，不过，仿佛驱散夜晚的黑暗一样广阔主题公园的耀眼的光，照亮出很高兴的缪的身姿。坐在阿一的肩膀上，缪用手指向游行式的最前端。
主题公园夜晚的游行开始了。因为圣诞的原因，是比平时更有气势、华丽的游行。是连大道上人群也聚集起来驻足的程度。
不久，观看了乐趣满点的游行的阿一一行人，阿一慢慢从肩膀上放下了缪。然後，呆然的缪爬上了缇奥的肩膀。缇奥的身高比起阿一稍微低一点，不过缪并不会看不到游行。
阿一向月她们使了个眼色。为了这一天所准备的种种，就和事先和月她们商量过的一样，阿一准备先离开一下这里。
「缪，爸爸有一点事要去做，马上就回来了，稍微等一下」
「⋯⋯好的」
阿一抛开了对有点寂寞的缪的依依不舍想法，总算是离开了。这次，对缪来说是第一次盛大的圣诞活动。上次的圣诞节，是在回归之前的时候，只在内部进行了小小的聚会。因此，无论如何，阿一爸爸为了爱女，想要做那个。
阿一在人群中消失了。缪凝视了那个姿态後，在月她们的催促下视线又回到了游行之中。马上就又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但是果然和在最喜欢的爸爸身边全力全开的笑容不一样。
不过，那些微的忧伤，马上就放晴了。
叮呤叮呤叮呤叮呤的明澈的铃声响起。虽然谁都认为这是游行的声音，但是随着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发出了「哦呀？」的声音纳闷了。没错，听到传来的铃声，是从非常上面传来的。
然後，就像是被引导着一样仰望着头顶的话，在那里、
「啊、圣诞老人」
不知从哪边的男孩用手指着发出了声音。被声音引导看着头顶的人们，异口同声的发出了「诶？骗人！飞起来了！？」之类的、「驯、驯鹿？真货！？」「好厉──害！！」这样的声音。
是的，在男孩的手指指向的前方的是，华丽的驯鹿和拉着那个驯鹿的圣诞老人，像是滑行一般在空中飞着的身姿。
普通来说的话这是会因为不可能发生的超常现象发出悲鸣的情况，但是这里是梦想的国度。是非现实与非日常所点缀的幻想世界。因此，谁都以为这是主题公园的演出，惊愕声逐渐变成了欢呼。参加游行的职工们，虽然呆然站立着，但是因为人们的视线在头上聚集，所以并没有被注意到。
在圣诞夜的星空奔跑着的圣诞老人，不久之後像是沿着在空中描绘的旋转楼梯那样从空中旋转降落下来。然後，向着人群慢慢地靠近。
随着雪橇的接近，人群自然的分开。在那个前进方向的前方，是小小的圣诞老人。
「圣诞快乐，小小的同胞小姐」
从雪橇上下来的有着白色胡须和圆圆的眼镜让脸难以辨别的圣诞老人，单膝跪下对着从缇奥肩膀上被放下的缪说道。
相对的缪，眨着眼睛，
「爸爸，你在做什麽？」
「⋯⋯⋯⋯⋯⋯⋯不是爸爸，是圣诞老人」
「诶、但是⋯⋯」
「圣诞老人」
「爸──」
「圣・诞・老・人」
「啊、嗯」
稍微带着拼死感觉的圣诞老人，缪kokukoku地点了点头。真是个坦率的好孩子。
圣诞老人对缪的样子满足的点了点头，极力无视了肩膀颤抖着的月她们，将在雪橇里堆积着的白色的大袋子放在了缪的面前。
「那麽，对今年一年，是非常的好孩子的你，给予圣诞老人的礼物」
「礼物？」
对着歪着头的缪，圣诞老人从袋子中取出了镶嵌着粉红色闪闪发光的宝石般的石头的箱子。就好像作为宝箱本身就要成为礼物的，女孩子的箱子。
周围围着、这是主题公园的活动吧、守候着事情发展的人们。「哦哦」的露出了温暖的表情。在哪里的女孩子，听到了对着父亲说的「想要那个」的声音。
在那之中，收到了可爱的箱子的缪，以可以打开吗的视线──向圣诞老人询问。（圣诞老人）点了点头。
然後打开盖子一看⋯⋯
「啊」
缪不由得提高了声音。然後，那个浮现出困惑表情的脸上，一口气被喜色渲染。简直，就像花蕾突然开花了一样，露出了像花朵一样的满面笑容。
一定是放进了孩子用的装饰品啦、或者是什麽角色周边之类的、那样的女孩子的礼物也放进去了吧、无论是谁都是这麽想的。
但是、缪把它们取了出来⋯⋯
「是多纳と修拉库啊！！！！」
是两只手枪⋯⋯
各处都有人接连倒下。一定是大阪出身的没错。（不知道是什麽梗，应该是日常地域黑吧──。）其他的人们也异口同声的吐槽。但是，本人的缪一边嗡嗡挥舞着两支手枪，一边「终於、得到了！」这样，露出了无上的喜悦。
在圣诞夜，似乎被送了以前就开始要的两把手枪，欣喜狂舞的圣诞幼女的身影，就在那边。
「小姐，这不是多纳・修拉库。是どんなぁー・しゅらーくぅ」
「どんなぁー?しゅらーくぅ？」
「呜嗯，是、どんなぁー?しゅらーくぅ」
（反正就是在说多纳・修拉库这东西吧──・然後一直在纠正──・反正我YY不动了 PASS──）
圣诞老人订正了之後，再次咯吱咯吱的翻着白色的礼物袋。
「然後是这个，ぴっこぴこはんまぁ」
「ぴっこぴこはんまぁ！！！」（没看懂= =）
「这是武器」
「这是武器哟！」
「还有不能忘了这个、村正以及」
「村正！！」
「这是虎铁哟」
「虎铁──！！」
缪的情绪突破天际了！跳跃着跳跃着，豪爽的挥舞着收到了的武器。
更进一步，从月姐姐那里以爱的名义得到的枪带最为礼物的缪，「爸──圣诞老人！谢谢你！最、最、最喜欢你了！！」的飞扑进圣诞老人的胸前。
然後，在哑然的人们的对面，确认到了警备人员的身姿的圣诞老人，急急忙忙地乘上了雪橇。然後，手握繮绳伴随着清晰的鸣叫声再次返回了空中。在谁都怀抱着的「到底是怎麽飞上去的」的疑问中，为了不让缪她们因为警备人员打扰，圣诞老人采取了对策。
「圣诞快乐」
一边这样说着，一边从雪橇上丢下了大量的降落伞。圣诞夜的天空上降下了数不清的降落伞，全部都同样放上了圣诞礼物。当然包括了玩具和布偶，还有一部分的饰品和游戏机。所有的礼物从天空中降下。
踌躇着的人们，在听到「来自主题公园的小小的圣诞礼物，请随喜欢领取」的特别具有穿透性的声音回响後、「哇啊！！」的伴随着欢呼声向着降落伞扑了过去。为了互相拥挤推搡不发生事故，月若无其事地用魔法支援着。
顺便一提，明显的载着对雪橇而言不可能的量，但是谁都因为兴奋而忽略了。乘坐着可爱的驯鹿的圣诞老人的礼物。说不定也有因为现场的气氛，在意细节就不好了的原因。
次日，前所未闻的主题公园的活动，在新闻里被盛大的报道是毫无疑问的。精粹的演出和刚毅的举止，公园的销售额持续的增长，那个圣诞老人到底是谁啊！上层人物红着眼拚命寻找自然是不用说的。
然後，南云家的小公主，带着真心高兴的表情，尽情的折腾南云家的各位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用脸颊磨蹭手枪和战锤、鞭子和小太刀，还一起入睡什麽的⋯⋯
虽然是作为礼物送出去的不过，阿一爸爸对「我的女儿、这样真的好吗」这样微妙的烦恼了。


◎009　因为是魔王的女儿２
装备着突击步枪的蒙面男人的集团在建筑物中的阴暗走廊上奔跑着。他们的目的地是囚禁作文人质孩子的地方。去了那里的同伴们一个接一个的变得音信全无、他们理解是发生了异常事态了、慌慌张张往那里赶过去。
奔跑着的武装集团大概有二十人、跑最後面的其中一人、因为听见了从路过的其中一间房间中传来的什麽东西跳跃的声音而停下了脚步。在前头其他的同伴们渐渐的跑远、还在他身边的同伴惊讶的看着他并也停下了脚步。
他用手势传达了房间中有声音的意思、为了慎重起见、提出调查房间的提议。停下的男人一共有六人、各自点头同意并在走廊中留下两人、走过开着的铁门进入房间。
紧接着、咚的一声门自动的关闭了、不对、谁都没有注意到从天花板那里伸出的小手将门关上。
不由得、留在走廊上的男人朝着门冲了过去、另一个人想要发出警告、在那之前、房间里发出了连续的枪声。
（注：这里是发生在房间里的战斗）发出「嘎！？」「咕」这样苦闷的声音、从天花板上射来的子弹、击中无防备的其中的两人的後脑勺、强烈的冲击一瞬间夺去了他们的意识。剩下的两人马上转向门口的方向并朝门射击、但是阴案的房间并没有响起敌人的悲鸣。
作为代替、
咔嚓的不吉声从两人的身後传来、两个男人在硬直的状态下交换了眼神、并同时一起转过身。在那里的是──────
「太慢了哦」
对从天花板倒挂下来用两把手枪「多纳・修拉库」指着两个男人眉间的少女的身姿。男人正要骂出脏话的之前、少女──────缪扣下了扳机、两人的脑袋瞬间超後面弹了下去（没有杀掉哦 只是击飞）
直接撞上入口的门发出咚的声音、正准备进入房间的在走廊上的两人一瞬间硬直了一下。对於从怪物射手那里学来本领的爱女来说这是致命的空隙。
用顶飞同伴身体的气势打开门的一瞬间、砰砰的两声乾脆的声音响起、同时刚推开房间进来的两人一瞬间就倒下了。
⋯⋯⋯倒吊在天花板、诱敌进入房间将他们击杀的那个身姿─────简直就像职业杀手雷昂一样！（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梗？）
「快、大家、在他们回来之前、从这个房间离开」
缪朝着房间的角落说道、紧接着、房间角落的景色就歪曲了、从哪里显出了孩子们的身姿。每个人的小手中都握着与手一般大小的十字架。那是「别碰我、这个变态」的副机能、扭曲光线隐藏身姿的能力（就是光学迷彩）
「那、那个、缪。刚才、是怎麽做到站在天花板上的？」
一边移动、娜塔莉亚还是忍不住的问到。对於她的疑问缪回以了「毅力」这样的话。娜塔莉亚垂下肩、「至少、希望你说是魔法啊⋯」。当然、缪能办到雷昂能做到的事并不是因为毅力、而是因为镶在长靴中的「重力石」与『空力』的缘故。
就在那时、从远处传来爆炸的声音。
「缪酱、这声音好像是从之前囚禁我们的地方传来的」
「Miu。大概是中了我缪设置的陷阱了吧。虽然装备都很厉害的样子、犯人先生们的行动意外的粗枝大叶」
「原、原来如此⋯」
好像、连自己们都没想到的对手的事都预料到了样子、埃米尔的脸颊痉挛了。不管怎麽说、被十歳少女当成废物的武装集团什麽的⋯⋯更加、在意缪的正式身份了。
之後、移动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敌人都被华丽的用双枪、战锤术与、打鞭术和双刀术全部收拾掉了。对於这样的缪跟在後面的孩子们像看英雄一样送去了闪闪发亮的视线。终於、发现了写着「EXIT」的门。
连接着外面的门。
娜塔莉亚他们的表情明亮了起来时、缪露出了困难的表情。同时、从刚才过来的路上传来了大量的脚步声、叹气的同时、让娜塔莉亚他们的好好的握住十字架、打开了门。
在那里的是、
「就是你麽、混在小鬼们当中的恶魔」
差不多有三十个蒙面的人架起突击步枪指着他们。娜塔莉亚发出了「咿」的小小的悲鸣。
缪并没有回答像是武装集团老大一样的男子的问题、环视着四周。出来的地方貌似是巨大的仓库。本来是应该放着大量的集装箱的吧。
海人族的缪的鼻子从潮水的香味中、发现到这里应该是邻接港口的地方。（虽然最初就猜到了）。没错、这里是保管货船货物的仓库街。
这里是仓库街的一角、与管理楼相邻的仓库就是现在所在的地方、但是这个仓库的有了更加森严的气氛。不知道武装集团一共有多少人、大量的重火器以及在指令时排列着大量的电脑显示器、其他还有正在做伪装的装甲车、外表就像移动冰淇淋车一样、里面却装备了加特林等武器。
「呜～恩、从装备和诱拐手法来看、就在想是不是这样⋯果然不是普通的诱拐犯而是恐怖分子啊」
「你这家伙到底是什麽人？政府准备的护卫麽？」
恐怖分子的老大的脑中想到了自己国家的少年兵、将推测的答案说了出来。然後无法相信自己的组织的士兵们被这麽一个少女为所欲为的干掉这样的事实、武器什麽的是藏在什麽地方也很在意的。
本来的话、作为异常的存在、无法确认身份的缪应该当场杀掉的、这样的异常存在对头领的男人发出了质问。
「缪的手机在哪里？」
「⋯回答我的问题」
被差不多三十门强枪口指着、几乎已经是将死的状态却依然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做出反问的缪、头领的男人的声音更加低沉了。
「请你先回答我的说。之後我也会回答你」
「你以为你存在可以交涉的立场麽？」
对於缪的言辞、头领的男人举起了单手。这时候、响起了枪声。部下的其中一人向娜塔莉亚开枪了。当然的、因为娜塔莉亚手中握着「不要碰我、这个变态」
。子弹杯空中无形的墙壁阻止了。
恐怖分子一下子露出动摇的样子。在那之中、虽然惊讶却没失去冷静的头领开口了。
「⋯⋯什麽东西。米国连这样的东西也开发出来了麽」
「比起那个、我的手机在哪里？」
头领的男、觉得缪游刃有余的态度是因为那个看不见的屏障的关系、如果枪没用就直接去抢过来这样的在脑中做出决定。然後为了夺走那个屏障、会对以後的恐怖袭击更有利、边这样思考边在心中笑着。
这种想法产生的余裕、头领男人心血来潮的用视线回答了缪的提问。那个视线的前方是集中了大量的电脑的简易指令室的一角。恐怕、那里也放着其他孩子们的手机吧。
「然後、你到底是什麽人」
再次的、头领的男人发出质问。已经告诉你放手机的地方了、现在轮到你回答我了。对於这样的头领、缪露出呆掉了的表情说道、
「怎麽可能会告诉你啊。相信敌人的话什麽、你没问题吧」
以头领的男人开始、蒙着面的男人们肯定也是额头上爆出青筋的状态吧。真想看看这小鬼的家长的脸了。
「你以为只要有那个屏障在自己们就絶对安全了？那样的东西直接去抢过来就行了。还以为你是受过特殊教育的人、连这种状况都判断不出来麽、莫非是我过大评价了？还是说认为那两把枪和那些原始的武器能应付的了这个人数？」
「⋯⋯⋯」
头领的男人举起手臂与旁边的男人交换了视线、缪他们的身後出现了十人以上的武装起来的男性、并且在仓库外面进来的的三十多人与後面的人一起将缪他们围了起来。
「尽给我们找麻烦。因为接下去的计划我们科室很忙的啊。外面还有五十人以上。你们是逃不掉的。乖乖的回到地下牢里吧。根据你们家族的表现、兴许还能让你们活着回去哦？」
头领的男性吐出絶望的话语、想要扼杀她们的希望。娜塔莉亚静静抓着缪的衣服。其他的孩子们也浮现出害怕的表情。
缪向着他们转过头、露出了连一丝絶望都看不到的笑容。谁都因为那个露出犬牙、炯炯有神的瞳孔寄宿着凶恶的光芒、威风堂堂挺直腰背的身姿、吞下一口气。
缪直直的面像头领、将「多纳・修拉库」收进了枪套里。
「没错、这样就─────」
「战力差？你还真是闹了个天大的误会的说」
以为缪是放弃了、向前走出一步的头领因为被缪打断了自己的话而停止了脚步。同时、就像自己刚才做的那样缪直直的抬起手。
然後、注意到不知为何左手的无名指中夹着的宝石发出闪闪的光辉。
「你是什麽时候产生了只有一个人的错觉？」
「什、麽？」
紧接着、真红的光芒爆发出来、然後下意识的扣下扳机的恐怖分子们看到自己的发射的子弹、被不是防护罩而是物理的手段阻止了。
金属的六只手。像蜘蛛一般多的脚。不管是背後还是前面都装备着一眼就能分辨的凶恶武装。理性头部上的眼睛、噌的发出了光芒！七体───金属构成的异形一般的战士。
围着缪与孩子们、就像夸耀自己最强硬度的身体似的直接用身体当下了子弹的就是、没错⋯⋯
────────大罪战队 恶魔战士！！！（知道假面战队的都懂）
咚啪！身後爆炸出了七种颜色的烟雾、七台活体格雷姆们分别摆出各自的姿势。（参考假面战士一起登场时的特效２３３）
哑然、呆然。
不管是敌方还是己方人员全都僵在了原地。
毕竟、太不可思议了啊！都快听到是不是退化成幼儿这样的吐槽了。
「想要阻止缪的话、至少也要准备两位数的使徒再来、的说」
「什、什」
相对於动摇的头领缪露出无敌的笑容下达了命令。
「大家～、干掉他们的说！」
做出就像会发出「Yes、sirrr！！」这样的充满敬意的敬礼的恶魔战士们、下一瞬间就发出机械运转的声音展开了武装。
对於威胁自己们公主的恐怖分子开始了蹂躏。
装在身上的两架加特林将仓库中的一切变成了垃圾、架在肩上的小型导弹发射架如豪雨般发射着导弹群将仓库外面变成了红莲之海。
每只脚上都装有滑轮高速的驰骋在战场上、装备在背面的武装一次又一次的放出电磁炮。对於做出人肉炸弹的觉悟抱着炸弹冲过来的人用两只拔下双脚变成光束剑将敌人一瞬间切开、对於想使用伪装起来冰淇淋车里的重火器的人、用处这种巨大身体完全无法想像的跳跃并用脚上的打桩机一瞬间将车体粉碎击飞。
「什麽鬼、米国、连这种兵器都造出来了麽」
（絶对、不是这样⋯⋯）
其实老爸是美国陆军中将的埃米尔对着在拼死指挥部下作战的恐怖分子头领发出的大叫、露出乾笑并在内心吐槽到。
「那个小鬼、只要杀了那个小鬼！这个应该就会停下来！」
在「路西法」和「玛蒙」以及『雷乌』『撒旦』（原文全是爱称 我照着全名翻）在仓库外大闹的时候、意外的没被干掉的恐怖分子老大像注视着魔鬼一般看向缪并把火箭筒（忍不住刷一发RPG！）架在了肩上。
与之相对缪从腰间的容器中拿出来收纳在里面的宝石。那个只有子弹般大小的闪闪发光的黄金色宝石中刻着一个类似几何学的图案────魔法阵。
缪将夹宝石夹在手中间像是要对抗火箭筒一样指向了男人、
「オーダー（缪が命じる！）！シヴィル・（黄金トカゲで）アウル・（ビリビリ）トニトルス（しちゃえ！！）！！」（以缪之名命令！黄金的蜥蜴电死你！）（前面的括号是原文上的 咒语我就直接放原文了）
下一瞬间！宝石放出黄金色的光辉、那个巨大的光芒一下子变成了巨龙的样子。
「啊？额？诶？」
在召唤出自己的公主头上盘旋的雷电编织的黄金色的龙──────「雷龙」向着发出声音的头领看了过去、紧接着发出落雷般的咆哮飞了出去。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发出像女孩子般的叫声想要逃跑的头领、以人类的脚力是不可能逃出雷龙的魔掌的、和周围的部下一起卷入盛大的爆炸中。
──────缪专用 宝石型魔法发动神器「月姐姐的爱」
只会对缪的灵魂以及言灵起反应、月在特定的宝石（一次性）中封入魔法的神器。代替子弹放在容器中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每个都是封入月原创魔法的神器、而且只有缪可以使用。
就好像某个冒失一组使用的魔术一样（凛你心情如何？２３３）⋯这样的话肯定不能说。因为听到看了某个动画後缪发出「宝石魔术好帅。但是还月姐姐这边更加厉害」这样的话月姐姐满溢出爱情的结果、也不是说完全没关系。（指把月和凛作比较话说１０歳看FATE？）
「mimimimimi、缪！刚才的！刚才的是！魔、魔法！」
娜塔莉亚闹腾着对於缪果然是魔法师啊这样的感想！发出确认的话语。
「恩、这是『月姐姐的爱』的说」
「诶？不、这是魔法吧？」
「恩、是『月姐姐的爱』的说」
「诶？啊咧？爱？不、但是魔法⋯」
「不愧是『月姐姐的爱』的说」
「⋯⋯⋯⋯」
娜塔莉亚混乱了！毅力之後、又因为爱情而引发超常现象！你就说她是魔法不行麽！娜塔莉亚在内心中这样絶叫到。
将手搭在娜塔莉亚的肩上。娜塔莉亚转过身看到的多一脸已经悟道了的表情的说出了「是爱、不也挺好麽」的话的埃米尔少年。埃米尔少年的内心已经超出容量了的样子。对於缪的言行已经完全是完全接受的样子。总之、、娜塔莉亚先给了他一拳让他安静下来。
到恐怖分子的悲鸣停止、只过了五分钟左右。
缪将保护其他房间里的孩子（注：孩子们是一群一群分开关着的）的任务交给了恶魔战士们、自己向着指令室走去。然後找到了自己的手机放心的吐出了一口气。
「呐、缪酱。这个是⋯⋯」
「Miyou？」
埃米尔少年在取回自己的手机手机後盯着电脑的显示器向缪搭话。真的被打壊的电脑的显示器上显示着死机时的画面、画面上是飞机场到处冒着烟的图像。（电脑死机卡在了这个画面上）
看样子恐怖分子不止策划了这次绑架、还对其他地方进行了恐怖袭击的样子。
缪发出「呼恩」的声音点了下头迈开步子、走到了被弄得焦黑冒着白烟勉强还有气的 头领的眼前。
这是准备干什麽呢？在娜塔莉亚他们的眼前、缪朝着倒在地上的首领⋯⋯⋯的股间踢了上去。
「哦噗！？」
「赶紧给我起来的说」
发出奇妙的絶叫睁开眼睛的头领先生。压着股间在地上不停的打滚。对於这样的他缪叫来「撒旦」将他从後面抱住两只胳膊固定住了。张开两手被固定的模样仿佛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你、你这、混─────」
「不要擅自说话、的说」
这样说着缪再次朝着头领先生的股间使出了流氓踢。「啊咿咿咿咿」这样的、头领先生又发出了奇妙的絶叫。以埃米尔少年为笔头、男孩子们都青着脸做出两手护着股间的样子。
「现在、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你们的计划、这次的目的、全部都坦白出来」
「谁、谁会────」
缪慢慢的拉开距离、手中的是刚取出的打黑鞭「这是武器的说」。然後呼呼的发出切开空气的声音在自己周围描绘着螺旋。（解释：就是吧鞭子举到都上转着挥起来）
「希望你能坦白」
「这、这种威胁、是没────啊啊啊啊啊！！？」
不出所料、青着脸拒絶了缪的要求的头领先生的股间、随着呼的切开空气的声音一起受到了来自鞭子前端的强袭。在现场的是、发出絶叫的头领先生、铁青着脸两手护着股间的男孩子们、以及两手蒙面、却从指尖缝隙中偷看这事情发展的女孩子们。
「来来、全部给我坦白的说！不然的话你『儿子』就没命了的说！」
「你、你这、ｅ Mo（恶魔）───啊啊啊啊啊啊！！」
「右边、左边、右边、左边、的说！」（吐槽：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不得了的抖Ｓ）
「住手、求你不要再对我『儿子』出手了」
「在你、全部坦白之前、是不会停止鞭打的说」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噢啦噢啦噢啦噢啦噢啦噢啦噢啦、的说」
与啪咚啪咚、啪叽啪叽咚咚咚的声音一起、出现了黑色的暴风、但是其中加入了絶妙的手下留情、「这是武器的说」对头领先生的「儿子」进行着拷问。就像被灌了デンプシーロール（这啥饮料？）一样、『儿子』经受着地狱一般的痛苦！
在那里的是十歳的美少女、用鞭子痛击着发出絶叫的恐怖分子的场景。
终於、从缩卷着身子保护着股间哭泣的头领先生那里、将这次的大规模恐怖袭击计划一点不漏的打听了出来、再次握紧「这是武器的说」走到头领的前面。
「求、求你了、已经全部都说出来了⋯⋯所以、不要再─────」
做出这般求情的头领先生最初看到的凶恶霸气已经一点不剩了。对这样变得柔弱的头领先生、缪向着他露出宛如妖精一般可爱的笑容。头领先生也是、埃米尔他们也是、以为缪已经原谅了他而露出安心的笑容⋯⋯
「给我变成汉女的说」
「等、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响起了一声枪声、这一天、头领先生的「儿子」被上天召唤而去了。
朝着冒着白烟的枪口吹了口气、撇了一眼倒在地上抽筋的头领。说出「太毫不留情了啊」的缩起了身子的男孩子们、包括娜塔莉亚在内的女孩子们红着脸「缪、好帅⋯⋯」这样小声的说着并送出热情的视线。
来到这样的他们的身边的缪、取出了手机。
「缪、要做什麽？」
「对、对啊。其他地方也正在被恐怖分子袭击了吧？要快点联络」
娜塔莉亚与埃米尔也想联络自己的父亲、并通过父亲将恐怖分子们的事传达给政府。
「恩。虽然这样行、不过现在一定已经爆炸了吧、被劫持的飞机之类的、驻紮在恐怖分子们的国家的士兵们应该也处於什麽都做不到的状态吧、普通的话」
确实、就如缪所说的、现在的状况非常的糟糕。被爆破的机场有好几个、其中也有几架被劫持的飞机。在沿岸停靠着搭载着导弹的船也可以不间断的发射导弹的吧、驻紮在恐怖分子们国家的本国士兵们现在也应该是被包围处於孤立无援的状态就快要被全灭了的样子。
其他除了这个据点以外的恐怖分子还有别的据点、那里也有别的被抓来的人质、貌似袭击总统的计划也在进行中的样子。从办公的地方在、因为这次的恐怖袭击去往白宫的途中遭到袭击了的样子。好像就是这样的袭击计划。
在那里应该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吧。今後也、正在数小时之内发生大量的被害的情况也很容易想像的到。
没错、如果是缪说的普通的情况下。
露出不安的表情的娜塔莉亚他们、但是缪挺起胸部用带着絶对自信与信赖的声音宣言到、
「现在、要给爸爸打电话了。所以、已经没问题了！」
叮铃铃铃铃、黑色的电话因为收到联络而在南云家的客厅响起。
「恩？是缪打来的麽。正好是派对结束的时候呢」
收到联络的是阿一的电话。阿一脑中浮现出穿着礼服意气风发的出门的爱女的样子不经意的露出了微笑、然後拿起手机。
「哦、缪。可以去接你─────」
『爸爸！现在世界正在危机之中、请求帮助的说！』
「⋯⋯⋯哈？」
听到从手机中传来的女儿的第一句话、阿一下意识的露出呆住的声音。一起坐在客厅中的月、希雅、缇奥、蕾蜜雅、香织、雫、爱子、莉莉安娜、菫、最後是愁们都做出「哦呀？」的样子注目了过来。阿一将手机开到免提模式、询问着发生了什麽情况。
『恩～、就是来到派对後被恐怖分子们诱拐了。在被诱拐到的地方、缪完全没自重。与恐怖分子的「儿子」好・好・谈・谈（为啥翻着这麽邪恶？）的结果。世界正在危机之中。在这里』
「原来如此、完全，⋯无法把握状况！到底做了什麽、变成这样的啊⋯⋯」
『因为是爸爸的女儿』
「『『『『『『『『『原来如此、超同意』』』』』』』』』」（吐槽阿一的争纷体质、到哪哪就出大事２３３３）
月他们对於缪的话表现出深深的同意。朝着他们送出不快的眼神、阿一改变了表情问到。
「然後呢？希望爸爸做什麽？虽然不是很清楚、诱拐犯们应该已经被缪全面了吧？虽然善後当然会做的、缪还希望爸爸、爸爸们、做些什麽呢？」
『诶嘿嘿～不愧是缪的爸爸、爱死你了』
虽然不是详细的说明、但是重要点都了解了、小事什麽的先放在一边、听区了缪的请求的阿一、缪用高兴的声音这样说了。爱情表现与幼儿时一样非常的直接、最近、总觉得那个声音富含了少许妖艳的样子、是错觉吧。
阿一环视了一下「姐姐们」。对於不知为何全员都竖起的大拇指。阿一露出了浅笑。
之後、阿一使用罗针盘锁定了正在被恐怖袭击的场所。让愁他们留下看家、使用水晶钥匙向着世界各地的现场开始传送了。
虽然不是针对性的、抓了缪与他重要的朋友准备公开处刑、对於寻求帮助的爱女的请求⋯⋯
已经、连恐怖组织的理念啊价值观都不需要知道了。
对於无差别的散播悲剧的他们。想要将孩子们公开处刑这种想法、虽然那之中有怪物的女儿在、竟敢不讲道理的就诱拐了过去。就算被毁灭也不过是自找的。
（解释：就是就算我女儿超强 你们竟敢随便就想拐去公开处刑 管你有什麽理由 全部干掉 这样的意思）
这之後的事、在数小时之内被印证了。


◎010　お正月记念　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
哈哈地吐出来的白色吐息融化在空气里。寒冬中冷冷的空气像针一样在刺激着皮肤，来来往往的行人鼻子和耳朵都染成了红色。被踩到後积雪会合奏出沙沙般的声音，垂在建筑物的屋檐下的冰柱会变得更长，让人觉得在距离跨年的几个小时前空气有多冷。
不过，那麽寒冷也让这个地方来来往往的人们的内心都冰冻了，似乎倒也不是这样。
这里是有名的温泉街。是被橙色的灯火，和天然温泉的白色热气所点缀出来的观光景点。因此，行走露天摊贩和土产店林立的大街上往来的人们，都是要在这条温泉街上迎接跨年的家人或情侣。
气温多少有点低吧，是得倚靠在一起的他们内心并不觉得很冷。回到旅馆後，靠温泉就能温暖起身子了。
在那样的观光客中，一对男女。
「月，不冷吗？有需要的话可以把神器拿出来喔？」
「⋯⋯嗯。不要紧。冬天本来就会冷。感受一下冷空气也不错」
「这样啊。嗯，也对啊」
恰好依偎在一起的一对情侣──阿一和月。
阿一，穿着一件有着蓬松毛皮的时髦大衣，而月则是穿着一身奶油色很可爱的粗呢大衣。阿一也好月也好都是将手插在手袋里，悠闲地走在温泉大街上。顺便一提，月的一只手是放在阿一的口袋里，当然，在那里面的手就像情侣一样紧紧牵在一起。
「⋯⋯希雅她们没事吧？」
「偶尔二人独处一下比较好。还是说，你觉得大家都在比较好呢？」
面对眼睛朝上抬起头来在望着阿一的，还微微感到疑惑的月，阿一一边耸着肩膀一边这麽回答了。口袋里面握住月的手更用力地握住了。明显地低下头来的侧脸都染上微微地红色了。
不需回答。那样的举动，比起言语上的雄辩更能彰显出月的回答。然後，面对月的无言回应，阿一并非没有理解到，还在口袋里的手彼此牵着更紧了。
顺便一提，南云家的全员都有来到这条温泉街。可惜的是，雫是与八重樫门下的门生一同参加例行的聚会，香织则在父亲边哭边以『不要去，我的天使！』给缠住了，所以这次的参加就只能边哭边替阿一他们送行了。
然後，白天观光完入住到旅馆，南云家的每个人在菫的号令下往温泉突击！而就在这个当下，发动全力遮断气息偷偷地诱拐走月的阿一，就这样久违地享受着二人独处的时光。
现在，注意到遁逃走的阿一他们的希雅一行，就演变成「算啦，偶尔这样也好啊～」地在享受～温泉的魅力。当然，接下来，是有补偿她们的打算。
「温、温泉蛋。要吃吗？」
「⋯⋯嗯？　半熟蛋？」
「不是，跟半熟蛋有点不同。那种蛋就连蛋白的部分也是半熟的。哎呀，虽然不知道该怎麽解释比较好，不过，这算是来温泉街时固定会吃的」
「我要吃♪」
月立刻就回答了。在地球上「亮点」这种东西，对月而言是比较敏感且脆弱的。至少，感觉是想要知晓阿一的世界，才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倾向。
「⋯⋯麻烦。请给我二个温泉蛋」
那家店的男性工作人员，在看见以哼着歌♪这样子去购买温泉蛋的月所露出来的温柔笑容时整个人都石化了。理由就不用说了吧。姑且，是有对自己施加认知阻碍的魔法，所以平时早在路上才不会变成石化事故量産机。但，到底自行去攀谈，又在极近距离露出笑容的话，那种效果就会减弱。
苦笑的同时，阿一轻轻地放出微调整过「威压」。因此才使店员得以在突然间返回自我，而在宛如煮熟的章鱼一样红着一张脸的同时，第过来二个用小杯子装着的温泉蛋。要自己切开呢，还是请店员帮忙好像都可以选，不过，月选择自己来了。
把蛋殻丢进附近的垃圾箱後，打算将阿一杯子上温泉蛋弄破开来的月手指头却是颤抖不已。特别是露出严肃的表情了。就算是一小块碎片，在剥蛋殻时就在传达着这样的气魄。面对那样的月，阿一的表情就显得暖烘烘的。
「⋯⋯嗯。⋯⋯软Ｑ软Ｑ的」
波的一声月目不转睛地在注视着落进杯子里弹嫩的温泉蛋。随着阿一的手在诱导，被拿在另一只手上的杯子也递到了面前。看来，就连阿一的份好像也要由月来代劳的样子。
「嗯。已经弄得很顺手了」
「谢谢东西看起来很好吃」
彼此在互开玩笑，又在彼此相互笑出来後，就用小汤匙吃起温泉蛋。
「⋯⋯黏呼呼的。而且，好浓厚」
「对啊。好像是用了价钱很好的蛋。撒上岩盐後，就使味道变得更紧实了」
立刻，就从「宝物库」内取出异世界制的岩盐来撒上了。结果，阿一和月的表情明确地都绽放开来了。
吃完後二人虽然很满足，不过，在看见月时，阿一就噗嗤地笑了出来。而月则是感到很困惑。
「嘴边，沾到蛋黄罗」
「⋯⋯讨厌啦」
虽然月染红了脸颊，打算要擦掉蛋黄，但比她还要快，阿一就伸出指尖了。食指，就轻轻地滑过了月的唇。「唔」的一声，不知为何吐露出深具魅惑之音的月，在阿一的手指要去处理蛋黄前，就模仿阿一的动手含着自己的指尖了。
面对自己的指头滑过时所传来的柔和又温暖的触感，阿一露出很为难的表情。就在快要发出啾啾的声音时，阿一硬是把指头抽出来了。
「姆，明明很好吃⋯⋯」
「要看一下ＴＰＯ。在温泉街的正中，还是大晦日，不想成为情侣放闪组。而且，已经出现受害者了喔？」
阿一巡游起视线时，发现刚才在卖温泉蛋的店员，以及和阿一他们同样在附近品嚐温泉蛋的情侣，都一起将视线移开了。男性们更还微妙地往前弯着身子。
「⋯⋯对不起。因为是久违的二人独处的约会，好像才变得比较兴奋的」
「真是令人开心的话。总之，我们先移动吧。边走边吃的同时，适度地绕一绕。因为是大晦日，所以会有很多路边摊。前方的河边，好像会配合倒数施放烟火，所以能充分享受吧」
「嗯。⋯⋯啊，但是，跨年──」
「大家要在一起，对吗？我知道了。会在倒数前将月带回去的。毕竟，跨年把她们丢着不管，希雅她们可是会生气的」
虽然阿一耸了耸肩膀，不过，已经做好要向希雅补偿的觉悟了。这也是现实後宫男的职责。⋯⋯听见旁边就快把『被刺个一百次左右啦』或『要不要去死一死？』说出来了吧，但也有不能再多说下去的觉悟了。
就这样，二人再度开始悠闲地在温泉街上绕。
稍微在路边摊相互啊～嗯地在喂食，在泡脚池里一边悠闲地依偎在一起，在感兴趣的地方拍摄合影的纪念相片⋯⋯每一次，虽然都会量产出在（゚Д゚）。的人，但也不是特意要这样的，而度过了真的很悠闲的时间了。
然後，在距离新年到来还有一小时的时候，二个人来到比较能清楚见到花火的桥上了。那是一座给人一种可爱风情般的木制拱桥。红色的扶手，感觉保养得很周到。
月整个人掩没在阿一的怀里，背上倚靠在阿一的胸膛上。阿一的手，这次反过来将两手放在月的口袋里，有如理所当然一样，二个人紧紧地牵在一起。
「月，这是你来到这边的世界，是第一次的除夕啊。如何，虽然还不到一年，姑且，已经是一个段落了。有想去做什麽了吗？」
「⋯⋯？不论做什麽或去到哪，有阿一在的地方就有我。那里就是最棒的地方。想到就只有满满的幸福而已」
「啊～，并不是那种意思啊」
阿一面对月的话露出酥麻般的表情时，突然间就将自己的下八靠在月的头上，咕噜咕鲁地转着。月听到时不禁噗哧地笑了出来，单纯是对环境的改变没有再勉强呢，还是没有感受到不自由的感觉呢，因为是这种意图的提问所以阿一便重新发问了。
「⋯⋯嗯～。特别是。针对归还者，世人还在议论纷纷。是这方面的意思虽然会感到不自由，但大家都一样。有立下了解决的目标，不过，还没有感受到问题出现。话说回来，这里有很多那边的世界所没有的东西，感觉快乐的时候比较多」
「是吗。那就好。我不想让月感觉到压力。要是有那样的世界，就是世人的错。即使使用任何手段我都要去改变，要是有不用客气说出来吧？」
「⋯⋯呵呵。并没有在对阿一客气。要改变世界的时候，我可以一起来吗？」
魔王和吸血姫，若无其事地在说着很可怕的话题。这一瞬间，肯定世界先生一定感受到一股恶寒了。
暂且，沉默的时间缓慢地在流淌着。和细小河流流水声，以及黑夜的天空所染上美丽颜色的雪，使得二个人感受到一股清澈的空气。虽然周遭还有其他人在，但是宛如就只有二人世界一样，出现了一幅像是收纳在画框的绘画一样的世界。庄严而安静，溺爱而温柔，那样的世界。
就在这时候，从远处传来「喂～月小姐、阿一先生～」「喂～爸爸、姊姊～」，听到了如同在戏剧中才会出现的耳熟声音。对在阿一的胸膛上，抬头仰望着阿一的月，阿一就像是「看来时间好像到了」在耸着肩膀。
就在这样的传达期间，响起了一阵趴搭趴搭地脚步声，让缪坐在肩膀上的希雅，和缪一起一边摆着手发出了嗡嗡般的声响一边跑过来了。还看见她们的背後，有堇和愁、缇奥和米蕾雅正走向这里来。
「找到你喏，怪盗爸爸。老实地束手就擒喏！」
来到阿一他们身旁，在希雅肩上的缪毅然地伸出了手指这样说着。面对爱女那演技般的模样，阿一小声地笑着的同时，正纳闷着。
「怪盗爸爸？我到底偷走了什麽呢？」
这次则由希雅回答了。不过，却和缪一样毅然地伸出了手指。
「怪盗魔王。你把很不得了的东西偷走了。没错，那就是我的月小姐！」
「月，你，一直都是希雅的所有物吗？」
「从一亿二千年前就开始了？」
「谢谢你，这证据真了不起」
到底只有南云一家能这麽抹黑而已。希雅和缪一边鼓起着脸颊，一边则是希望下次能被诱拐的是自己。
「喂喂，听到说我拐走了人真是在损壊我的名声啊。你们不认为我是和月一起溜掉的吗？」
认真再认真，使用全力全开的气息遮断，一瞬间抱起月逃脱了。对於希雅她们来说，阿一和月能一起逃走的可能性应该无法否定才对。就在这麽想的时候，面对用恶作剧般的表情来询问的阿一，使得希雅呆然了。
「哎？但是，阿一先生。一般来说是会有人会将气息消除，然後将月小姐抱在腋下，从窗外飞出去不是吗」
「你，没注意到自己的话有出现矛盾了吗？知道我消失了，怎麽有办法能掌握到这麽清楚啊」
「那是靠这个，我是靠自己的兔耳找过来的。之後用斜视来确认就行了。要说快却还比不上电磁炮，倒是还能用目视来确认的喔」
「⋯⋯这样啊。毕竟你可是BUG角色啊⋯⋯」
正常来说明明很有把握能全力隐蔽起来并且进行超速行动了，但阿一却只能坦率地认输了。而且，回想起来在最近不让手脚迟钝下来训练中，希雅能在正常地目视到被电磁加速的子弹的同时轻盈敏捷地将其回避了，才把惊讶的目光投向那位有如BUG角色般的人身上了。
而且，阿一依旧不变地将月搂在怀里不放，缪蹒跚地爬上阿一的背确保住能做肩车的位子，而追上来的缇奥她们向阿一靠了过来，对期待能能和好久不见儿子坦承来往的愁，佯装不知道地朝阿一投以闹别扭的眼神，而当堇见到那幅景象而开怀大笑的时候，倒数计时终於要开始了。
迎向新一年的到来之刻，温泉街上的热气高涨起来了。
阿一他们也一起发出声音在读秒。对异世界出身组而言，此刻是第一次的过年。看见缪每一秒都一边让脚发出足音、挥舞着指尖一边露出着满脸的笑容，希雅则是在装备认识阻碍的神器情况下，尝试要解开兔耳的幻术。缇奥以感慨的表情仰望着天空，蕾蜜雅在看见爱女那喧闹的模样时正微笑着。堇和愁，则与自己的儿子和养女们一样，轻轻地双手勾着依偎在一起。
一拍之後。倒数到零了。
「『『『『Happy・NewーYearー！！！』』』』」
温泉街上，人们互祝新年快乐的呐喊响彻开来了。在下一个瞬间，在温泉街的夜空上和咚咚地有如从内心里所发出来的声音一起光之花正盛开着。
「那个！爸爸，新年快乐！」
「噢，新年快乐，缪」
缪，紧紧地抱着阿一的头同时这麽说了，而阿一则一边用单手温柔地抚摸着缪的头一边回礼了。
「恭喜，亲爱的。今後也请多多关照我和女儿罗？」
「啊啊。恭喜，蕾蜜雅。今年也请多多关照了」
蕾蜜雅一边轻轻地用手触摸着阿一的背，一边用和平静的微笑一起的言语投向了阿一，而阿一也转过身来平静地回应了。
「主人哟。明年也请您用严厉的──嗯哼。请给我更多的奖赏」
「别想敷衍过去喔，大变态。过一会，很快就会给你来第一记新年的惩罚了预先做好心理准备」
变态高兴到激动起来了。
「Happy～New～Year～。阿一先生。今年也要满满去做快乐的事吧！」
「以结论而言，对某种意义上最具常识性的你，能让大家回到这里真的帮了许许多多的忙了。谢谢啊。今年，还会带你去更多快乐的地方」
面对阿一的话，希雅的兔耳剧烈地跳动着显露出内心喜悦。
「阿一，今年也一样，你还会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的吧，不过，只要不随便乱来都可以容忍的喔？」
「没错。要去哪都可以，不过，到时候也请你带我们一起去。特别是，要去托达斯的时候！可以吧！那边可是段子的宝库！郝里亚族的大家是不用说的，但加哈尔德先生意外地也是一位很有梗的角色喔。特别是，阿一和小雫在他面前的时候。还想再见到他啊～」
「老爸，我知道啦。还有，妈妈。禁止去玩弄加哈尔德。让年纪相当大的大叔哭出来求人就别来了」
在愁将那有如担心与期待交织再一起的目光投向一旁时，堇说出可怕的事情来了。帝国的皇帝，好像到最後都摆脱不掉被南云一家折磨的命运。已经有过一次，阿一带堇她们前往托达斯的时候，则因对堇的执拗般的取材感到棘手而成了家里蹲，成了一件知名的话题了。
「⋯⋯阿一」
面对在与大家交谈着阿一，怀中的月像是仰慕一样一边看着阿一一边搭话了。阿一将视线转过去的时候，月的那双眼睛依然凝视着。好像在确认什麽。好像想起了什麽。她的眼睛，宛如电影的胶卷一样，似乎在播放着连续的回忆。
不久，目光回到花火上的月，静静地撇开花火所发生的声音并用不可思议的声音谱出言语来了。
「⋯⋯事到如今，总觉得很不可思议」
「为什麽？」
「⋯⋯嗯。在奈落之底，仅只有我们二人，用成为世界之敌的觉悟展开了旅行。但是，如果有注意到的话这四周围有许多对我们很重要的人，就这麽在另一个世界里一边庆祝新年，一边眺望着夜空之花」
「是啊」
「⋯⋯客観来看的话，我的人生压倒性地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艰辛的过程之中。被阿一所救也好，与大家相遇也好，得知叔父大人的真面目也好，与这些新家人们一起度过也好，从整体来看等同於一瞬之间。有如梦幻一般」
「⋯⋯」
「⋯⋯但是，我的心情却相反。长时间来的恶梦一瞬间有如泡沫般消失了，这种情况好像早就到来了，感觉自己一直都被幸福所包围着」
阿一，在花火的光芒照射下紧紧地抱住手臂中那位染上神秘色彩的恋人了。
月，也在花火的映照同时，在别处，肯定是在望着自己的内心，然後又再次将目光看向阿一了。
「⋯⋯世界是不讲道理的，因为不合理，所以心眼格外地壊。但是，肯定会对一直在努力的人、总会比较温柔，并且被风趣地对待着。能和阿一相遇，我是这麽觉得的」
「是吗。⋯⋯这样啊。肯定，就是这样。不管发生什麽都会焦躁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谁，总以不断挣扎了应对总能走过来吧」
「嗯」
阿一，对仰望着自己的月，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使得月的表情暖呼呼地崩落了。
即使身在地球上，还有许多堆积如山的问题。而且，面对新的一年肯定会有新的不讲理和不合理以及恶作剧般的命运在等待着吧。
但是，只要挣扎，肯定能看见世界温柔的一面。是的，我相信。不论是阿一或月都一样。
月一边感受着额头上的热度，一边也把视线来回扫视着希雅她们。而且，为了回应自己的视线，对家人、对所爱的人们，献上最高级的微笑和动人的话语了。
「⋯⋯非常，感谢大家。今後也请多多关照」


◎011　因为是魔王的女儿３
激烈的枪击声回响，在某建筑的一室，浪漫灰色的头发乱了年迈的男人愁眉苦脸的表情，确认自己的智能手机。
「不行。果然，被妨碍。其他的人怎麽办？」
「不，不行。通信机的反应都。」
「这里也⋯⋯总统」
散满拿手枪黑衣人的黑人男子转颈部回答。那个言词那样，灰色头发的男人，是美国的总统。隐藏因公前往某高层大厦上层被恐怖分子的袭击，特务们的决死的行动总算让他逃脱了。
但是，大楼本身也逃不脱，通信也被切断，就这样潜伏在一个房间。不过，以数十人的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的对手。不能期待援军，距离他们的命运的尽头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是明白的。
总统──アートルド・修拉尼尔那迦，感受到死神从背後爬过来了的声音了。
「⋯⋯泄漏情报者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之前，我们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啊」
「那样的话⋯⋯」
「但是，弹药也已经用完吧。努力了。乔治，克里斯，巴克斯，基思尼尔，汉克⋯⋯到现在为止好好守护的。最後的战斗对你们感到自豪」
「总统⋯⋯我们才是我的荣幸」
平静地笑着，伸出一只手的总统，乔治之称的特务的男人，枪用代替握手预备给他了。アートルド的模样就是如此请求。（网上查出是个健美先生─.─）
那样的言词，准备战斗到最後吧。前突击队队员，近了五十歳还有铠甲般的肌肉覆盖着身体。所以，毫不累赘。何况，曾经有「结束者」之称，构筑着种种传说的男人。被杀，是不可能的。
アートルド和乔治互相点头。那个紧接之後，「啊」的发出苦闷的声音，巴克斯从的对面的房间里回来了。看见腹部和肩膀大量出血。并且，「可恶」的骂人的同时，尼尔扛着基思进来了。基思的腹部被击中了已经意识朦胧。
房间外面的走廊的阻止了由深处而来武装集团的前线已经崩溃了。那一瞬间，「コンッ」轻声，有黑色物体被投入房间中。
「总统说，趴下」
「啊」
乔治总统覆盖一样抛出身体。克里斯试图以其身覆盖作为後盾。
刹那间，房间里被暴力的光和爆炸声蹂躏。身体被吹跑了，感到浮游感的同时，身体的从下面的冲击⋯⋯呼吸哽咽。
「咳，咳」
「啊，啊？还活着？」
「啊，什麽？怎麽了？」
近距离被投入的手榴弹爆炸了，只是普通地感觉冲击和轰鸣声的的现状，アートルド们惊讶的表情一边抬起脸了。然後，这次惊叹的。
「对，房间改变啦？」
是的，就如那个言词那样，アートルド们的眼中，被爆炸蹂躏的房间，甚至跟刚才的房间不同的光景。
呆然的他们，突然，爽朗的声音响起。
「太好了。赶上了。」
「啊，来，你是⋯⋯」
吃惊的艺术世界有回首，那里更是非现实性的景象。
从窗口进入的风，绑着美丽的马尾辫的黑发飘动着，涂成黑色凛然的形状的携刀的东洋女性──不言而喻，就是八重樫雫那个人。（但是，装备认识的阻碍的眼镜Ver。）
「直接斩天花板掉去楼下了。用了粗暴的方法，紧急事态，原谅我吧」
「啊，啊啊。哎？不，斩了天花板吗？」
「哦，喂喂，是谎言吧？」
アートルド混乱，乔治仰望头顶忘了词儿。确实，被切下三角形的天花板。慌忙地向自己的脚下看，在那里落下的地方有床，再围绕视线的话，稍微离开了的地方尼尔他们恰好地掉到楼下的这个房间里了。
「你究竟是──」
「对不起，没有说明的时间。现在马上到房间的角落」
不由分说地用强烈的语气，总统被压制了。同时，在这里後背感觉到壊的预感，乔治们把尼尔们拖着移动到房间的角落。及时性判断，真不愧是一国的顶级护卫的地方吧。
之後，复数的蒙面男人们从开了洞的从天花板上了窥伺下来了。然後，莞然一笑的雫，看到一瞬间惊叹的同时，随即枪口对准。那个扳机被扣下前，
「──拔刀・『闪断』」
拔刀的手是看不见的。刀身也看不见。只是，小小的嘟哝的同时雫右手的图像朦胧而已。但是，其结果是明确的──以天花板塌陷的形式显示了。
跟房间的轰鸣声一起，进来了恐怖分子们天花板一起落下。连着陆机会也没有，难看地滚的恐怖分子们，接下来的瞬间，「チンッ」那种心情好的声音，就那样意识的黑暗中掉了。
「总统。疑问洋溢着，我也知道那种胡思乱想心情。但，还活着的事请相信吧。我们被守护了」
「⋯⋯」
太过於非常识了。这是现实吗？出现在眼前的美丽的女人，实际上是恶魔的化身，以帮助我们的代价要求莫大回报吗？那样的在风中思考旋转到处奔跑。不，没有选择的余地，只看见面前发生的事实，不可能的现象姑且不论，确实自己得救了。
那麽，
「我明白了。按你说的办吧」
「英明的决断。那麽，那边的各位是──」
雫在途中语言切。从走廊大量的脚步声传来了。
「总统，我的药品，给你和他们喝吧。」
雫从「宝物库」中取出的魔法回复药抛给アートルド。アートルド说一些张开嘴的，在这之前，房间里门被子弹打通了。
然後，传来的是ギンギンギンギンッ硬物掉地的声音。アートルド们的下巴很像开玩笑似的，「カク」地掉下的。也难怪。不管怎麽说，在空中无数的，美丽的曲线被描绘的同时，子弹的残骸也在附近散落下去的。
神速的连续拔刀术。乍眼一看的话，只是普通拔刀姿势（就是纳刀），只是挺立着，如果仔细看，雫的右手带点朦胧。那正是，现在这个瞬间，超越音速袭来的子弹，尽斩裂的证据。
房间里发生的异常事态理解的不是吧，尽管如此，看见目标还健在的迹象恐怖分子们，试图冲入门。
雫，刹那，大拔刀了。跟至今为止一样的纳刀，而是好好地抽出了的黑刀而刀身也看见。
那样的话，就算是门的对面能也听到的是倒下的声音。
──八重樫流刀术・黑刀型奥义「至絶・魄崩」
无视途中一切的障碍物，只斩杀目标的对像。与此同时，不问肉体和意识。以现在雫的剑术，没有防御的选择。尽是无法回避者，那一击，是雫所希望的东西，才会被斩裂。
一下子闭上了眼睛的雫，一边寻找瞑目的迹象。捕捉了的迹象，同样的阶层还有七个。
「──『飞絶・魄崩』」
再次响起拔刀的音色。无拘无束，不可视之剑闪透过一切障碍把潜伏着的恐怖分子们的意识切断下去。他们是感觉到了吧。意识中断咫尺，抚摸着身体内侧冰冷的刀刃的感触。然後，有幻视的。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切碎的情景。
「总统。这一阶层的袭击犯全部压制住了。几天内不会醒吧，所以有时间的时候谁逮捕请让我。你是在做什麽呢？！不早点吃药，真的死了！那麽，我们不是应该动吧，动！」
「啊，是」
总统不应该有的糊涂的回答。アートルド是糊涂的表情的样子，机械的运动在回复药给基思们喝了。那样的话，眨眼之间出血停止，基思们的脸色很明显地变好。已经浮不出乾笑以外表情。
「那麽，一起去吧？。就这样诱导到一楼。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对这个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了，快点回到白宫了吧。」
「啊，是。非常，谢谢」
曾经被称为「结束者」的男人，或元突击队站在这个国家的顶点的男人，只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了。（原文听到的是Yes Manイエスマン）
此後，在高楼一半版占领状态想杀害总统的恐怖分子们，被穿过墙壁的斩击和斩裂墙壁冲锋了雫的刀锋，飞踢，打耳光，斩子弹而丧失斗志而被打脸等等的原因被歼灭的雫，平安无事把アートルド们成功送到白宫了。
アートルド，包括乔治们的秘密生存下来的特务相比，黑发的武士女，不仅是白宫，经过媒体全世界成为话题也不用说。
雫总统袭击恐怖分子们轻松解决的同一时刻，在某机场。
那个机场，跟其他的一些机场一样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而被爆破，现场凄惨呻吟的地狱绘图化了。到处都在爆炸，号啕大哭的声音，对被埋在瓦砾下面的人们，救助队拚命想要救出。
在那里，只有絶望了。拯救只得一边其他也没有，崩溃了机场内部是悲惨的环境用语言表现的话只有地狱，谁都理解。
「啊，可恶⋯⋯」
救助队的青年，拼死对眼前的重伤的幼儿急救，一边哭着一边吐脏话。血止不住的。断了的手臂，深深的侧腹的伤痕⋯⋯做多少止血工作血也停不下来。然後，因为流出的血，就这样那年幼的孩子的生命，脸上已经浮起死相。
救不了。那样的感情，青年的身体内敲打着。这显现了地狱似的的悲剧的漩涡中，青年太无力。自己是为了什麽才进入救援队吗？。这样的想法也闪过脑海。
「谁都可以，谁给我帮助。帮助这孩子。」
这样，边自言自语一只手的动作继续按照训练。但是，现实是嘲笑青年的努力的成果。现在，青年的面前，小生命的灯火消失了。
停下来，悄然ORZ的青年。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这样头里明白。现在散落了生命以外，等待救援的人还有很多。尽管如此，四肢还是没力量。
青年，仰向天，仇恨，谈心，逃避现实，祈祷也做出的表情和声音都露出了，
「⋯⋯神⋯⋯拜托了。听见这声音的话，请帮助我⋯⋯」
嘟哝着的。
那一瞬间，
从天上纯白的光倾注而来。闪光般有力，但是，像月光一样柔软的温柔。那样的光，突然，没有任何前兆，覆盖整个机场了。
而且，谁也有什麽和天仰望之後，
「什，麽，机场，消失了！」
「什麽啊，那！？」
「什麽啊！？正在发生着什麽呢！？」
人们交口呼喊。手指指着，愕然的样子，其中有些变成恐慌的目光，前方，确实，那个言词那样，崩溃了机场，宛如快速风化也好像在从上面沙沙消失这种异常事态起床了。
纯白的光触摸的大质量的瓦砾，周围的人来说是什麽影响也没有。
「喂，喂，啊！」
「人？不，但是，浮起⋯⋯是不是说，翼？」
人，从上空慢慢下的人影注意到。但是，到底那人称呼吗？。降落伞。，却无法从上空还有缓缓下的本身，颇附有的异常了，那个人影是纯白的羽翼为止目视可以做的。
人们消失的瓦砾的山，从天上下来拿了翼的人影如有所失着，
「──遍く子等祝福的风，灾祸支付救济的光芒──『回天的威吹』」
铃声一响的声音，这样的祝词回荡的。不久，一个一个纯白的光包围。没有理由，在人们的心中与放心欢喜的感情沸腾。没有理由的，明白了。自己们现在，大的存在，被救济的。
「啊，是怎麽回事⋯⋯」
青年，一边流着泪，视线望向去世了孩子了。
那里是奇蹟。
缺损的应该手臂逆播放般正在复原，侧腹的伤痕瞬间痊癒。浮现出来死相般的表情，变成平静血色的脸了。
现在，完全消失了的瓦砾的旧址，被倒着的活埋了人们的身影，还有被纯白的光包围着五官被治癒。
奇蹟的光满足机场遗址。人们，连自己也难以控制的表现，就这样流下冲动的泪水。
不久，受伤的人全部被治癒的时候，上空的人影，使空间为之震动然後直接从那个空间迅速的消失了。
「天使⋯⋯」
「神啊，感谢您。」
之後残留的人们，没有停止流着眼泪，语言，或者在心中，发生奇蹟以及派遣天使了吧，奉献对神念头的感谢。
⋯⋯其实，那个神，是有轼神的魔王之称的男人，天使是魔王的情人之类的话⋯⋯谁都发梦也想不对吧。
此後，天使大人的香织，向恐怖袭击的目标了各地飞来飞去，依次治癒人们了。
通过互联网，某影像对全世界实时播放。画面上的地方，是用油漆涂成了雪白的大房间，房间里面用头布盖着的小孩子们被迫跪下。人数近四十人吧。
他们周围，蒙面带着步枪恐怖分子们，用冷酷的目光看着害怕的孩子们。
这样的孩子们和武装集团为背景，在照相机前一个人的恐怖分子用光滑的语调展开了演说。内容是听不搞笑的东西。大国的既得利益是怎样，相信神是怎样的，要求被拘留的同胞解放啦，他们的主张所不承认的制裁，同时都是恐怖事件的惯例的啦，驻紮军队撤退，之类的内容。
於是，人们，「这个，突然，不是吗？」和不信任感开始，政府有关人员对自己的孩子们被公开处刑的事咬牙切齿之前，恐怖分子的男人是命令部下带一个孩子到镜头前来了。
「现在进行定罪的仪式，全部，都在证明你们的罪。刻在心中吧。愚蠢的人们。」
恐怖分子的男人，在跪倒的孩子的脖子上，放上大型的刀了。一旦切下去的话，凄惨这个言词不足形容的悲剧会在照相机前蔓延吧。
普通的人们禁不住掩上眼睛，政府有关人员一边明白无意义一边呼喊「住手啊」，察觉着那个，不论怎样都觉得喜悦，恐怖分子的男人浑浊的眼睛闪闪发光，拿刀的手用力，
「那麽，定罪的──」
「不过，这是左撇子的说！！」
男人被吹跑了。跟轰鸣声一起被粉碎的房间的墙上飞到的淡青白发的美女，跳起并打向太阳穴。一边锥揉着。
「ドグシャッ」活生生的发出的声音，摔向对面的墙壁上的恐怖分子的男人，眼睛和鼻子和耳朵和口开始「ビクンッ，ビクンッ」的流血和痉挛。
普通人，政府相关者们，都是相同的心情。也就是说「发生了什麽！？」
『嘿嘿，犯罪者们。这个可爱的兔耳姐姐，一股【ウッサウサッ】地上了。做好觉悟了吗？』
那一瞬间，淡青白色的头发的美女头「ぴょこん」（弹出的意思）出现了一对兔耳，同时，在虚空中出现的巨大的战槌一摇卷起暴风。
因为冲击，相机和突然倒下了映出不鲜明的映像了⋯⋯
「啊啊啊」
「Bubera」，
「Gobosu」
「Kupe」
发出哀鸣声音与敲响冲击声音，然後，在照相机前的映出蒙面男子反白眼的状态下的事，看到播放了的人们是猜到了。刚才的，长着兔耳的美女，用那巨大的锤子，殴打恐怖分子们。
不久，声音都听不到，相机前侵占了眼白的恐怖分子在可怕的气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暴露着腿部雪白柔软的曲线。
「哎，恐怕，我认为应该听到这个，不过，政府有关人员，总之，这个据点的犯罪者们全部都被抽飞了，所以请快点保护孩子们。多多关照呐～」
这句话，广播中断。
看了直播人们，谁都呆然，「什麽啊？」这样嘟哝泄露了。
几分钟後，在别的地方，另外一样的恐怖分子以人质的孩子们为背景，用「我们」主义的主张去说话，「嗨！！！」还是兔耳美女飞来蹂躏了这场。
那之後持续了三次⋯⋯特定场所内的政府相关人士都盛大地摇头。总之，各自的据点，每百公里的远方，如果实时播放的话，怎会可能是同一人物及时赶到了。
「到底，她是什麽人啊⋯⋯」
那个，看了恐怖分子的直播的全部人们的坦率的心情。


◎012　因为是魔王的女儿４
一万米的高空。
天空上一架巨型客机。云海下，强有力的喷气发动机的声音在回响着，一路，以美国为目标。
但是，那架客机的航班，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普通状况。因为，客机在稍微远离的後方，有复数的战斗机在飞。此外，它不会是一个有惊无险。但是，实际上那架客机并不是总统专机护卫的。全副武装的战斗机，在一般的客机的後方伺机一样飞翔的理由只有一个。
最壊的情况，为了在国家受害之前击落。被恐怖分子劫持客机，是有巨大的质量跟在天空飞的炮弹没有分别。
是的，那个客机，现在，被恐怖分子们劫持了。如何带武装进去呀，拿手枪的恐怖分子们就不同，机内用异样的紧张和恐怖支配。
「喂，你⋯⋯」
「？」
谁都沉默，只是等待这种恐怖的时间会过去的，偷望巡逻的恐怖分子的眼睛，了是商人的乘客隔着通道对旁边的青年小小声呼吁了。
青年不显眼地稍微仰起垂下的脸，一闪转动到呼叫他的商人视线，之後，小纸片被扔到了青年的膝盖上。
青年会猛然了向商人望了一眼，那时，商人就若无其事地向下座位和完全平息。
青年，一边记住冷汗流浃背的感觉，一边注意巡逻的恐怖分子，把手掌中被折叠的纸片，打开了。
──１７ ： ３５
被写了那数字的纸片。一般的话是意思不明吧，青年身体有电流通过一样的冲击。有人猜出。那个时间，说不定以後分钟後机内的状况会有很大地变化。
顺便，旁边的生意人的目光，青年。商人，也只有脸不动，视线转向浓烈，慢慢的点了点头。那，是这个劫机事件解决的反击，发起人就是商人，是那个意思。
恐怕，不仅青年还向其他的人也传着的吧。由谁开始传着了这东西就不得而知，但得更多的人呼应，能符合这封信的发信人的期待。
那一定是恐怖分子们的目的，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只有孤注一掷的了吧。最近的新闻中，离不开都是自爆式恐怖活动的话题。恐怖分子们的容貌，明显地有被连日报导的有名恐怖组织的所属国家的特有容貌。那麽，这个飞机劫机的目的，能作出最壊的预想了。
青年，如果说不定反正都是死，也许呵斥恐怖得快要萎的心，对商人「Kokuri」的点头了。然後，为了增加多一个有勇气的朋友，偷偷地传去反击时间记录了纸片给其他人员。
不久，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支配的飞机上，乘客们拿的表打算迎接那个时候。突然高涨的紧张感。是青年和旁边，商人擦拭着额头的汗。这个心情，在青年也明白了。自己的命运，说不定几分钟後就决定。并不是普通的紧张。青年自己也，背和颈部流下的汗水，让身体变冷的感觉。
在那个时候，突然机舱内的後部发生吵闹了。怒声和悲鸣，然後「パンッ」的枪声回响了。青年的面充满血色了。终於开始了。
青年和商人，还有几个男人──带家属的爸爸、夫妻一起坐。刚步入老年的男性等，都紧张板起脸，一边等待机会。
然後，注意到机内後部异变的恐怖分子，一边说什麽一边跑出去打算离开工作岗位的瞬间，
「ぉお哦哦哦」
「压制他们」
「抢枪啊」
商议好的乘客们一齐起义了。把背向的恐怖分子的一个人从背後拦截，跌跌撞撞的把枪不离手的男人的手拚命压住。另一个恐怖分子也，把视线转向被打倒的伙伴的瞬间，就被旁边的一家人的父亲从旁边被抱到地板倒下。
机内有一片哗然。同时，这样的恐怖分子们能被压制的。这个希望，乘客们之间开始扩大。
但，
パンッ
一声枪响声响遍，同时，压住了恐怖分子商人传出呻吟声。再一发。「パンッ」枪声，压住另外的恐怖分子的家庭的父亲都发出悲鸣倒下了。
一瞬间，把其他乘客殴飞了，更用手枪射击的恐怖分子们吐出骂人的话起来。同样，被击中脚的青年发出苦闷声一边围绕视线的话，那里是举起小手枪的架势空姐的身影。
「那样的⋯⋯为什麽⋯⋯」
青年很困惑的声音泄露。也应该是这样。空姐，金色头发的白人，怎麽看都是恐怖分子们的国籍和不同。
乘客们，对连日报导恐怖分子们的容貌和那个国家的人种构成的组织完全有深入认识的，但实际上，是有诱拐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人，经过洗脑再回到原来的国家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时候可以取得入境手段了，所以一定是那个国家的人种不一定的。
「爸爸，爸爸」
「喂你，振作一点」
悲鸣的声音和担心安危的声音回响了。看来，被枪击的家庭，年幼的女孩和母亲对着父亲在哭泣着。
对乘客的叛乱吐出脏话迁怒给他们的恐怖分子的男人们，好像观察这样的家人的样子，於是就用丑恶的表情走近他们了。
「作为我们的厚意，荣誉地一起死吧。因为阻碍我们是重罪。跟家人一起，无意义地去死吧」
恐怖分子的男人把枪口对家庭。被枪击的父亲，流血过多脸青的表情，一边拚命保护女儿和妻子吧。
谁都，预料到那家人的悲惨结局了。这个公开处刑，是想种植在乘客们的心中这是完全失败的叛乱。
恐怖分子的男人扣动扳机的时候，突然从机舱内後部有枪声轰鸣起来。听那个声音来动作停止恐怖分子的男人。可是，推测在机内後部也发生同样的事呢。马上拉下扳机。
之後，再次，响起连续开枪的声音。一边想看来相当华丽地干着，再次停止动作。那个时候，在这个场所的恐怖分子们，深信机舱内後部也正在进行着惩戒了。
不管怎麽说，飞机後部都潜伏着已洗脑的其他国家的合作者，所以就算有什麽奇袭也能解决，配置了的也比人数飞机前部的多。连续开枪，冲动的家伙比较多，想都是因为那个原因啊。
「喂喂，你在干什麽啊。那些家伙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真是出手太过了。流弹会打破窗户你们到底打算做些什麽啊。」
恐怖分子的男人们看起来奇怪地互看了脸了。原因是，现在仍在回响着可怕的枪声。
恐怖分子的目的是，劫持了飞机的向美国首都的特攻。在那之前的机体不能坠落，所以用枪的情况也密切注意。尽管如此，现在，机内後部听到来自枪击声，彷佛感觉不到那样的担忧，是在拚命的枪击的样子。
「喂，纳迪姆，做着什麽？报告情况！」
机内後部之间，之後，视野很堵住的，在正视的状况把握不了。因此用通信机联系的恐怖分子的男子了，传来的是「不可能的啊！什麽啊，那个⋯」的恐怖和混乱，满是焦躁的意思不明的声音。
「喂，纳迪姆！到底怎麽了！报告吧」
「是女人，不可能！枪是无效的。金发女人──」
纳迪姆之称的男人的声音中断了。同时，激烈的枪击声也「Pitari」地停。
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笼罩了机内。
凝视着通信机的恐怖分子的男人，已经是一人的男人和空姐在视线打信号。两人点头，枪和机内把枪描向飞机的後部。
「这里是优素福。萨义德。纳迪姆们到是怎麽了？在你们那边到底发生了什麽？」
占据着驾驶舱的恐怖分子的同伴传来通信了。座舱的门牢牢关闭，事先协定机舱内会发生什麽也不要打开门。所以，自称为优素福的恐怖分子不会从驾驶舱出来的事，不过，收到不能忽视的通信忽视而寻求报告。
另外，一般，飞行中，决不会被打开了坚实的座舱优素福侵入完成了，是事先拿飞行员的家人作为人质。驾驶员是苦涩的选择，虽然模糊地知道反正都会被杀，一边也理解只是令事态恶化，但刀就摆在眼前，看着幼小的儿子娇嫩肌肤被伤害的画面，终於遵从他们了。把枪带入了机舱内，也打开了飞行员的驾驶舱。
「我不明白。现在开始确认」
那样说了的萨义德，一边架起枪一边打算走近到机内後部的间隔。
但是，在那之前，从对面异常的原因出现了。たおやかな指先が仕切りの縁から覗き、そのまま无造作に开け放たれたのだ。（这里大概是：「一看就明白的意思，毫无遮掩」）
「哦」
「⋯⋯」
萨义德一瞬间，也忘记情况露出了感叹的声音。另一个人的恐怖分子的男子，无言，但睁大眼睛显露惊愕。
从飞机後部显示了身姿的，蓬松的金发随风飘动，红玉之瞳「ねむた」地眯着黄色人偶一样的絶世美少女了。不言而喻，那个人是少女模式的月。
为了践踏恐怖的阴谋，他们的行动的全部意义，所以空间转移进入到被劫持了这个飞机了。
月的瞳孔，按顺序，围绕着恐怖分子们。跟萨义德的视线相遇，看到少女只是十几歳前半，但有体温升高的感觉。怎麽看都是外表是小女孩的，本身有妖艳的气氛所包围。彷佛，飞蛾扑火一样，心就摇摇晃晃地就被她穿过了。
月，把视线投向了萨义德脚下颤抖着对家人的。家人们也，呆然的把视线投向突然出现的美貌的少女。
「⋯⋯没关系」
父亲抱住年幼的女孩子，月是微笑着这样的言语。然後，就这样随便地，走近什麽的警戒心也没有家人的身边。
那太无防备的姿态，反而突然回到自我的萨义德，忽然隔开的召开的机舱内後部的视线投向了去。在那里⋯⋯
「啊，什麽，啊。你正在做什麽呢⋯⋯卡鲁洛」
其他伙伴的恐怖分子，跪下，自己勒住自己的脖子的光景。已经失去意识，反白眼嘴角泡沫吹着。太，异样的景象。
「⋯⋯虽然远不及香织，但这程度没有问题」
萨义德，被脚下的回荡的声音再次取回意识。把视线下移的话，在那里月举起手向被枪击的父亲的身姿，淡淡的黄金的光包围父亲的身影。就像做着逆播放似的，父亲从伤口流出的血回来，伤口癒合了。侵入体内的子弹，从伤口中被推出掉下了。母亲和女儿目瞪口呆，凝视着那个奇蹟的景象。
见证了伤口完全癒合的月，马上站起来了。正好，在萨义德的正面。目击了连续不可能出现的光景的缘故，萨义德脑海中已经一片混乱。
尽管如此，眼前的太过美丽的少女，对於我们自己来说只有构成威胁的，多年的训练和恐怖活动的经验，所以身体擅自活动了。把枪口，瞄准月的头部，把枪拿出来。
「你，你究竟是──」
「⋯⋯你们也，没事吗」
枪口亮出来，也丝毫没有动摇的样子。与其这样，不如意识都没有的样子的月，萨义德的表情凝固了。
月，彷佛不介意那种萨义德，还是指尖像指挥棒一样散布黄金之光了。那样的话，濒死的重伤的商人和青年，其他支持叛乱的乘客们像刚刚一样疗伤。不仅如此，已经断气了的人，连它的心跳都会复苏而恢复了意识。
乘客们来说，那正是奇蹟的景象。
但是，对恐怖分子们来说是恶梦的景象。
故此，
「哇，这个妖怪啊」
「パンッ」，萨义德扣下扳机，子弹向月眼睛飞奔而出。由枪口至目标的近距离射击。无论是谁，都对这显现奇蹟的少女，浮现出头部脑髓爆发而死的景象。
但是，
「那，啊⋯⋯愚蠢的」
子弹，在月前面的空间与「Pitari」地停了。在什麽都没有的空中，彷佛好像被什麽柔软的东西阻止似的，就以那样的状态浮起着。
月的视线，再次移向了萨义德。没有浮现什麽感情，无机质的瞳孔。看到那个的瞬间，萨义德是不论愿意不愿意都被理解。眼前的少女来说，自己，才是路边的石头那样也没有价值的。连出生的意义没有，活着就是只有害人，只是很碍事要被排除，谁都看也不看地消失⋯⋯这样的存在的。
「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自身存在也被否定。这种恐怖，屈辱，萨义德精神崩溃了。近距离，忘我地连续扣下扳机。而且合起，另外一人的恐怖分子和空姐，月目挂け开枪了。
乘客们发出悲鸣。可是，那个也只是稍微的一瞬间。全部数十发子弹，都以月为中心在空中停留的情形来看，悲鸣也在渐渐消失。
萨义德们，拚命地更换弹匣，把身上全部子弹的射击继续扣下扳机的。
然後，「カチンッ」这个无常的声音回响。滑不动的手枪，宣告结束。其间，完全不动的月，视线慢慢围绕萨义德们。月的周围着的子弹一齐掉落地板分散了。并且，一句话。
「⋯⋯之後？」
「啊」
「啊」
「呜⋯⋯」
萨义德们摇摇晃晃後退了。「ゴトリッ」手枪往地板上落下。他们的眼睛，已经只有恐怖而已。
「你、你是什麽啊──」
「⋯⋯不必知道。总之，『闭嘴』
『啊』
萨义德，的口一张一合打算询问的月的身份。月说『闭嘴』的瞬间，不能发出声音了。萨义德有惊叹的过程中，月更是再说出语言。
『⋯⋯『跪下』』
一起，跪下的萨义德们。到那里，停止的──「神言」
「⋯⋯『把自己的脖子，慢慢地掐住』」
到最後，向自己们的感情的没有感觉的月的红玉的瞳孔。那个，是萨义德们看到的最後的光景。
月的视线，望向最後的敌人。走向占领驾驶舱的恐怖分子的方向。然後，隔开的坚固的门等已经没有打算走近，
ドゴォ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ンッ
「啊」
可怕的冲击和轰鸣声袭击飞机了。不久，机体骤然下降，氧气面罩哗啦哗啦比头上落下。乘客们的一片悲鸣。机体後部座位的客人们，从飞机的两翼目击到以惊人气势喷出黑烟，让人一口气脸青褪色了。
好歹，客机搭载的四座发动机，全部被炸毁。翼本身还平安应该说是奇蹟。还是说，在计算上呢。
月的视线一下子细等座舱方投向。原因不明。最後的恐怖分子，察觉机舱内的异常，判断就这样向美国的首都特攻失败可能性很高的，启动了安装的炸弹。
说实话，月已压制了劫持客机，这是第三部，突出。以优素福的判断，自己劫机的机体目的已不能达到，想着唯有依靠也有其他的被劫的飞机的想法吧。比起原机被压制带回，让大多数美国的乘客跟的机体本身一起坠落，稍微让美国带来的悲剧吧这样的意图。不直接破壊机体，只是发动机而已的，更能考虑坠落不同地方令其受害的吧。
「⋯⋯啊，这是我的失态。出去平衡一下」
这样自言自语的月，之後，用「天在」在飞机姿态迹地消失。
「我，在做梦吗？」
目瞪口呆的样子这样嘟囔着的是，为追赶客机的飞行员。对无线电，状况报告的呼声回响着，不过，没有回答的空闲。
但是，那责备稍微苛刻东西吧。要说为什麽，因为他视线的前方，突然的爆炸，造成了黑烟喷起客机一度一口气下降高度，但下一瞬间被黄金的光包围继续飞行，这太缺乏常识的情景。
没有什麽比飞行员的视线，更强烈发楞的，在这个机体的上，有一位少女的身影。在高空飞行的客机上，站着一个人──但是怀疑自己的正常的事态了，那个少女的身体也包围着黄金的光，背展开一对的光辉的翅膀。
注意到飞行员的视线了，黄金的少女──月面向那边去。然後，突然露出了微笑。──战斗机剧烈的摇晃。飞行员被什麽打击到一样按住着胸口。应该快点握着操纵杆啊。
视线望向前的月，就这样在机体上的，对风的阻力，气温的影响也好像没事普通地，在驾驶舱前降落了。
「您，女孩子？不，但是，啊？」
「什什什什什什」
头部流血的机长，优素福露出相当有趣的脸。副机长被枪击而倒下了。还勉强呼吸一样，但是能保持几分钟了？月一边缠绕黄金之光，迅速的指尖副机长指向了。
一瞬间，淡淡的光包围伤口恢复的副机长。
「你、你是。这个，妖怪啊」
优素福不能取得机舱内的朋友的联系的理由总算知道而提高颤抖的声音怒声。然後，把手枪指向座舱的外面的月扣下扳机了。反正，打算让该机坠落。事到如今，打破驾驶舱的窗户也无需多在意的程度。
但是，
「⋯⋯『不要动』
『啊』
当然，乾脆地停下动作。机长，像石头一样『ビシリ』壊凝固了和『ユーセフ』向上翻白眼。和在接下来的一瞬间，优素福的身姿突然消失。
被月转移的。那优素福出现了的，是从驾驶舱死角的机体上方。是的，高度八千米上空的时速数百公里的大型飞机飞行的外面。与此同时，似被钉十字架地仰着，张开双臂，机体与「Pitari」附着。
「⋯⋯一边冻僵死就好」
优素福瞪大了眼睛。一般的话，即时失去意识的吧，更鬼畜的事，有防寒和氧气供应，所以已经没这麽简单就这样死。
月，轻轻的向後方飞。黄金的翼随风飘舞，跟飞机的相同速度一起飞行，所以机长和恢复了意识的副机长来看，飞行的机体跟眼前的女孩像漂浮着一样吧。
目瞪口呆，注视着自己的两人，月是微笑的话，
「⋯⋯加油啊！」
这样说的话，突然消失了。
月消失後，机体是黄金的光包围着。发动机是只一机都没有动，保持高度的话。操纵的难度上升，不可思议地坠落时候的焦躁已经消失了。
「⋯⋯威廉。我是个罪人。」
「机长⋯⋯」
机长握住操纵杆，挤出一样的声音，被这麽说的话，副机长的威廉脸上是说不出复杂的表情。恐怖分子作交换，机长的家人被诱拐，眼前的伤害也察觉到是被威胁的。看了充满痛苦的机长的表情，虽然差点就死了，威廉没说痛骂的言词。
对那样的威廉，机长宣告。
「但是，罪人的我，神要我活下去。加油，把乘客平安送回。如果不能理解我，我就沉默地委托你操纵。但是，如果──」
「机长。我也有家人。儿子遇上同样情况，尽管如此，以乘客优先的自信是⋯⋯没有」
机长的话，威廉中途打断了。然後，返回副驾驶席，一边用认真的眼神点头了。那是，比语言更能明白，再一次，把这个飞机委托机长的说明。
「⋯⋯感谢。这是我最後的航班。无论如何，平安着陆给你看！」
「没事的，机长。不管怎麽说，我们有女神的呵护所以没问题」
「啊，是啊」
机长说别人穿面容扭曲了。那是，放心和後悔，感谢和道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感情混杂了复杂的表情。
（女神啊。虽然厚颜无耻，也怎麽都要拜托。我的家人⋯⋯怎麽办）
机长，对眼见了前奇蹟祈祷，情不自禁。
在半天後，被黄金的光包围的破旧的飞机平安着陆这样前所未闻的事态的在机场哗然动荡，听取事情的机长，知道家人兔耳美女搭救了。而且，成为黄金女神和兔耳美女的虔诚的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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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大型的货物船停泊着。是非注册的货船，沿岸警备队马上调配人赶到去，但是没有反应。暂时继续呼吁警备队，所以现在没办法，警备队要上去那只非注册的货船了。
那个时候，货物的甲板上出现了复数的人。警备队不由得停下动作，那些男人们呼叫起来。但是，那个男人是不作反应，一口气拆了盖在甲板上的货物上的胶布。
「啊，那个家伙，傻了吗！？」
警备队中的一个人一边吐脏话一边脸青。那个也是应该。拆掉的胶布酪出来的，是导弹的发射台。同时，男人们──恐怖分子们从甲板探身出来了。那些人手里，是警备队也看惯了的武器。
「啊，蹲下去」
警备队的队长的呼喊，一齐扣下扳机的同时。可怕的爆炸声音连续不断响起，「ポシュ」发出这种愚蠢声音的步枪配备了榴弹发射器，警备队的船被毫不留情的连续攻击。
几个人中弹了，发出悲鸣在警备船上倒下了。顺便，驾船室也爆炸起火。
当然，另外的警备船也反击，但恐怖分子的攻击比想像中更激烈，也不能靠近。也叫了军队的支援，但最终，在向那个城市导弹发射之前是否来得及⋯⋯
「该死，阻止它啊。住手啊」
警备队的几个人在呼喊。他们所爱的故乡沿海城市，现在确实即将要被破壊了。如果考虑导弹的射程的话，沿岸的城市的话无论哪里都能瞄准。那里是熟人，朋友，恋人，或者家人也可能存在的。
但是，毫无怜悯地，机械运转声响起，导弹瞄准沿岸的城市去，然後对准⋯⋯发射了。
复数的发射台，合计六枚导弹向城市飞去。
「啊⋯⋯怎会这样」
有人用悲壮的声音嘟哝着的。
然後，导弹越过沿岸，认为就那样飞向城市的中心的瞬间，
ゴゥッ！！
黑色的闪光将天空撕裂。除了SF以外没看过的，极大的激光，突然，由货物船後方飞出的。
黑色激光就这样从右端把导弹一瞬间吞下，就那样在横（侧）横砍上（里）横砍消灭了全部的导弹。
多的事情目瞪口呆的，警备队恐怖分子也一样。他们简直像那样「ギギギッ」忘了加润滑油的机器一样的动作，把视线投向了激光飞来的後方。
於是，在那视线的前方，海像山一样向上升起了。然後，从那里出现了⋯⋯
「GO，GOZIRA！！」
龙化了缇奥。絶对不像ゴジ◯（哥斯拉）。不过，也有那种会不禁会令人联想到它的威容。纵向裂开了龙眼和艳丽的漆黑的鳞。成排的利牙。那样的怪兽，在海中上浮起出现！
缇奥，就那样张开翅膀飞行，在张开口发呆的恐怖分子们面前降落了。然後，无视他们的哀鸣声，用那锐利爪子把货轮的船体，一口气抓下去。
一边悲鸣，用步枪和榴弹向缇奥射出的恐怖分子们。跟怪兽战斗，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宝贵的体验，但是，只有一方受伤害的事实就在恐怖的表情显露出来。
《愚者们。稍为，冷静头脑为好》
突然，从天空传来有威严感觉的声音的瞬间，船体被猛烈地扔开了。货物船上，甲板上的恐怖分子们好像撒播点心碎一样向海里掉下。跟轰鸣声一起，船体碎成两半。
《那个，想听取事情经过，所以有手下留情》
再次声音响起，刹那间，从什麽都没有的空中有雷在货船中落下了。轰鸣声和闪电蹂躏着海岸。货物船内部的恐怖分子们也不例外，被盛大的电击电晕倒了。
紧接那个之後，微弱的声音回响了。那是飞机发出的飞行音一样的东西。回头看的话，看到一发大型导弹正飞来。
其实，在海面上，有装载了长射程的导弹的船在待命。沿岸的货物船城市攻击是诱饵来的。
《暖暖的。一起消灭掉就好了》
那样的攻击，是打不进去的。这样的宣言的缇奥，「ガパリと」地打开了颚门（就是上下颚）。在那里聚焦着黑色毁灭的光。
之後，放出第二次的龙的咆哮。一瞬间到达了导弹的龙息，爆炸都没起就把导弹消灭了，更向数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停泊的船袭击了。
龙息就如子弹般在咫尺之前，乘船的恐怖分子们，看着迫近了自己黑色的墙。连对自己的神祈祷的空闲都没有。莫名其妙的黑的光辉的墙壁迫近了的紧接之後，连同意识一起，全部吹跑了。
放完龙息的缇奥，侧目看见警备队们在吓瘫了，用再生魔法治癒其受伤的。已经气絶（晕倒）的人，也用魂魄魔法像苏生一样治癒。
被黑色的光包围，同伴的伤口癒合的情景是如何脱离现实什麽的。
在警备队们的眼中，由纯粹的恐怖取而代之的是敬畏的开始了。
《守护者们啊，变强吧》
缇奥留下那样的话，再次开始潜入海了。
一心一边凝视着那个伟大的身姿，警备队们敬礼欢送。不管多麽脱离现实，对方是异形的存在，被守护，被救，被赠送了重要的话语。每个人，阻止对缇奥的身影消失为止的敬礼的人一个都没有。
然後，以极大的敬畏和尊重，叫了他的名字。
「谢谢，GOZIRA」
中东的某个国家的荒废城市。那里是目前美国军队驻紮。捕获恐怖组织干部们，附近的城市的人道支援。
平时的话，傍晚的这个时间，会警戒恐怖组织的袭击，一天两次的配给时间，对水和粮食问题，或者为了治疗受伤的军队的医疗设施和当地的居民们在拥挤着了。
可是，现在，
「东门请求支援。有大量负伤者。Delta和Zeta都孤立无援」
「第二部队人员回来了」
「西门出现是敌人的坦克。正受集中炮火攻击。要求空中支援」
「谁来啊，有三人被打败了。指派卫生兵来啊」
「南门，已经保不住了」
美国士兵们的怒吼，被可怕的枪击声，轰炸的轰鸣声所淹没。
这个城市的美国驻军基地，现在确实，正在接受恐怖组织的大规模攻击。
城市的一些建筑，并利用栅栏和带刺铁丝等包围了据点，城市的从东西南北同时受进攻，受到袭击时，正在当班的人们已经有几个人被卷入并进赴黄泉了。
勉强避免灾难的人们就进去基地的深处避难，美国士兵们立即应战了，但恐怖组织集结了最大战力去那样的猛攻，处於被动的美国士兵们陷入苦战的状况了。
「该死，支援还未到啊。这样下去⋯⋯」
这个据点的长官。アーマンド・阿什顿，在指令室的桌上的「ドンッ」一声一拳打下去。对敌人部队空袭的攻击，但已经他们距离自身据点的太近所以做不到。另一个隔壁镇有个师团规模的基地的地方，到达这个城市最快也要二十分钟的时间。战斗直升机就更会早吧⋯⋯但除了崩溃防空武器的话，否则就太危险不能有效的援护吧。
最终，支援来到之前，只能维持防卫这个据点⋯⋯アーマンド眉头面目焦躁，下巴的不快汗水被粗暴地擦拭了。
那个时候，可怕的声音袭击指令室，从天花板劈里啪啦落下沙尘。不禁快要跌倒了アーマンド，抓住桌子挣扎，一边「发生了什麽！？」提高怒声跟通信机说。
从其无线，进一步加深アーマンド的焦躁的通信传进来了。
「敌人，在多数的地方有无人攻击机！现在是南侧，轰炸──」
「蠢蛋，那些家伙到哪里整装着。那样的信息是没上来了！情报部在干什麽！？」
通信中断了，アーマンド一边明白不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但一边禁不住说出骂人。马上下了指示⋯⋯指令室里谁都，在脑海里浮现出「全灭」二字了。
然後，アーマンド，放置居民，强行突破从城市逃脱，但能做到那个可能性低，没有在异国他乡进军的大义也理解有可能会失去军队的危险性的同时，需求做决定的那个时候，听到「呜呜」这样不吉利的风切的声音。
「啊，全体，扒下。」
アーマンド的一刹那下指示，周围的士兵们脸苍褪色的表情贴在地板上。之後，非常可怕的冲击和轰鸣声向アーマンド们袭击了。就像被放入搅拌机搅拌似的意识被动摇。
「啊，谁来，报告状况」
アーマンド厉害耳鸣和疼痛的额，按着头总算起来向周围围绕视线。然後，天花板的一部分倒塌，部下的几人被压住的光景，外壁被吹飞暴露着外面的景象。
蹒跚的脚步走出外面的话，南门大量的黑烟上升，看见了。然後，敌人的坦克部队，大街上的汽车把人类，看见好仆要踩碎虫子走过了。
南门被突破。最终，进行防卫的部队怎麽样了？⋯⋯
「⋯⋯全体，尽可能继续维持部队，各部队长可判断撤退。放弃这个据点。以汇合这边的第三大队为目标」
对通信机这样说着的アーマンド，安静地一边看对面大街的无数的坦克一边轧死人，一边露出了苦笑。一谔取笑自己多麽无力无能。
然後，在前面跑的坦克，那坦克炮塔正对着自己，正确是指向了指令室的地方，看到最後明白了。
「⋯⋯与恶鬼同在。我是无能，但是我的国家不同。总有一天，神的铁鎚──」
ドゴォ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オン！！
アーマンド最後的话语，被可怕的冲击遮过去的。坦克的炮击的──才不是，而是那个坦克，被长度有三米漆黑桩子刺中了声音。
「呼呃？」
アーマンド有着这个名字的大叔开始泄漏糊涂的声音了。
惊愕是理所当然的。恐怖组织的坦克部队也停止运动。
战场上的时间停止中，那漆黑的桩子上，到底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青年有工作人员和着陆了。年轻的，东洋系相貌的，哪里看都是个青年。把坦克用桩子插上站在上面，如果没携好像对那个双手大概是活人快不能拿了巨大兵器一样的东西。
谁也，停止运动中，那个青年──阿一，肩上扛着Pile Bunker，右手随手垂下加特林电磁炮，却彷佛让像流氓一样的表情开了口。
「那麽，现在开始蹂躏，有投降的家伙吗？好吧，没有啊。那麽，去死吧」
之後，枪击声和轰炸声音噪音充斥鼓膜的战场，不知为何隔着通讯机也像现场一样真切的听到这句话，アーマンド，还有恐怖分子中的几个人「通俗来说，这应该是一开始说的吧！？」在心中不由得吐嘈了⋯⋯接下来的瞬间，那样心中的声音被吹跑了。
跟字面上意思一样，战车部队被一起吹飞了。
「ドウッドウッドウッドウッ」连续的重低音，「ドゥルルルルルルルル」这种独特的旋转的声音。这看到，被连射的Pile Bunker的桩子，像流星一样的众多的闪光撕裂天空的鲜红的子弹群。
每秒六枚，重量二十吨的桩子以坦克炮威力来看像玩具一样，不断贯穿坦克把里面的成员粉碎，加特林电磁炮，把建筑物像废纸一样的瞬间变成破烂垃圾，把在那对面的恐怖分子的步兵们毫不留情变成肉块。
「投降了。请你停止」
坐坦克的几个恐怖分子举起两手出来了。像殉教的精神啊。所以，意外地，很老实。然後，投降，被告知投降的阿一，
「诶？你说什麽？」
就像哪里的GALGAME出来的难聴系主角一样说话，一边也什麽都没听到，就这样的样子继续射出Pile Bunker了。坦克冲击被吹飞到空中。说投降宣言的男人，就压在那里成为扩大了的红色斑点。
「为，为什麽。不是听到那个家伙投降的吧！？」
恐怖分子的一个人，对阿一的不讲理喊出来了。而且对於阿一，还是没什麽好回应⋯⋯
「恐怖分子不能谈判。这是国际常识。你不知道吗？」
「投降宣言，不是交涉吗！？」
过分的话，过分的发言。但是，恐怖分子已经提不出第二次的反驳，受了电磁炮的扫射，只能变成肉酱。
『切，简直像虫子。【うじゃうじゃ】（虫子飞行的声音）和数量真讨厌。麻烦死了』
突破了南门恐怖组织的最大地面战力应该是坦克部队，跟字面上意思一样，被阿一秒杀，用了加特林电磁炮和Pile Bunker，就这样把建筑物的墙壁踢到飞到屋顶，更进一步，再沿着城市中最高的建筑物到达了该屋顶。
这样的情景，半笑看着的アーマンド，
「⋯⋯看起来，救我们的不是神，而是来了个恶魔，似乎」
这样嘟囔着的。
阿一，从屋顶上用「阿格尼・奥尔冈」放出大量的导弹，那火线像蜘蛛的巢一样覆盖在城市的天空，把无人驾驶飞机击落，顺便在城市的各处盛大的回响轰鸣声。
此後，把大规模进攻的恐怖组织的军队歼灭的阿一，顺便，随意地用在轨道卫星上利用空间魔法的隐蔽状态放飞的卫星型神器「贝尔・亚加鲁达」（被授予再生魔法的照射型的光线，把地上的东西恢复。远离的地方，也可立即能治疗身体内部），用Smart Phone启动治癒了美国士兵们。
应该死了的部下们复活（过了长时间的人是不可能的了），敌人部队淡然地化为灰烬，拷问着几个恐怖分子，打听到想知的事的阿一，好像什麽事也没有就这样放置现场消失了，アーマンド已经只能笑。
回国的他，神的虔诚信徒灭亡了，胡乱地开始对恶魔有兴趣的事，家人同事们也盛大伤脑筋的事情⋯⋯那是另外，其他的故事。
另一方面，袭击了城市的恐怖分子的几个人，现在，恐怖组织的干部们的地方打听到的阿一，向那个地方转移。
那地方似乎是首都的高级酒店套房。是很多市民的地方，是没有空袭等等被攻击手段的这种可能性的安全想法吧。
好像整个借一整层作为据点，以刚才豪华的部队的事也考虑的话，相当资金实力雄厚。那个的联系，实在是令人在意的地方。
前台无视，直接转移楼层的阿一，就随便地在走廊前进。然後，保安一样的男人们立即拔枪──但更快的被只枪打在地板上了。
一边确认房间中人声嘈杂的样子，阿一，用流氓踢把豪华的门击破。未几，就很快就有无数子弹打过来。适当地用左手挥走它们，一边冒冒失失地进入房里的阿一，
「你是什麽咕嘟啊！？」
首先，把像恐怖组织的高层的大叔流氓踢踢飞。大叔正想说一些什麽的，但口被堵了所以不知道说什麽。恐怖分子，都是敌不过年老吧。
大叔周围的人，打算对阿一开枪的，但还是阿一的打耳光压倒性的快。门卫全员都艺术性地在空中旋转十二圈之後击沉在地板上，陷入墙壁上，天花板上失去意识了。
「那麽，大叔。你，是这次的恐怖袭击的主谋者吗？」
「啊，咳，你是──」
「メキョ」向大叔的心口踢去本日第二次的流氓踢了。践踏不堪入耳的悲鸣呕吐的大叔，阿一打落水狗一样地转动着厚鞋底和践踏。
「嗯，你是否真的主谋什麽，其实是怎样也好。我要你们的资金援助的大混球的情报。」
「不给你看！」他快要出来了的事，资金援助了企业和人物打探出来的阿一，「ゴリッ」向大叔的额头按着多纳的枪口了。
「等一下，你对这个革命的意义，知道吗？美国削弱──」
「啊，这是好啊」
ドパンッ
开始讲述伟论的大叔的头部被炸飞。对本身不知道宽恕这个词的阿一的所作所为，残余的干部们战栗後退的。
阿一，对那样的干部们，把多纳放在肩膀一边咚咚地回头看了。干部们，给钱，女人也什麽都喜欢的东西是想准备，拚命地乞求饶命，
「我说啊，你们，对我的女儿和她的朋友试图公开处刑了吧。说不知道这样说不通啊？恐怖活动是那样的吧？无差别地，把自己的情况强加在人家身上，而其中怪物的亲人。所以，你们去死吧。就只是那样的东西。或者想一边愚蠢的事已失败了，去死吧」
然後⋯⋯这一天，从这个世界其中一个，而且最大的恐怖组织被消灭了。姑且，干部中的两、三个人破破烂烂的状态下被扔掉在美军驻紮地，平安（？）被回收了。
南云家的客厅中，阿一们享受茶，一边看电视的特别节目。要说什麽特别节目的话，那是当然的，是前几天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在现场发生了许多的奇蹟。
主持的男性，用哪里的兴奋的表情和声音节目进行。
「那麽，那天，卑劣的恐怖分子们引起了众多的悲剧，会在历史上残留奇蹟的存在使其改变了。众多的死伤者被神圣的光芒治癒，坠落的边缘客机被黄金之光的守护，被公开处刑前的人质们被跳踢和巨大的铁鎚吹跑，一把刀就把总统拯救了⋯⋯她们到底是什麽人啊？。不，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国家的隐匿的特工？这样的见解也有，但是，无论如何，不认为是人能做的所作所为。简・直・是・神之御业！目击了她们的不少人都异口同声说。」
主持的男人，在那里充分安排了，
「她们，正是在这世上降临的『女神』。」
香织和雫伏在了桌子上。耳朵红色。阿一有取笑的，是节目过渡到对目击者们的采访录像。
被炸毁了机场的救援活动中了救援队的青年，用兴奋的样子回答的采访。
「诶？她的原形是什麽呢？还用说呢。女神啊。慈祥的女神。如果可以的话，想知道你的名子，不过，不，那也诚惶诚恐的事吗。无论如何，那位是，过於美丽，高贵，温柔的。对那受伤的人们照着光，是多麽神圣？。那是──」
采访中途中断了。一定，不理不管什麽时间都说这样的事吧。主持的男人把画面切换。
「相当兴奋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缠绕着白紫罗兰色的光，美丽的翼，照射出死者都复苏癒合的光。与此同时，复数受恐怖袭击的现场，都几乎同时出现，温暖的光，保护了人们。无论如何，是人不认为的存在，人们在某的暂定称呼。但值班组，都认定那个通称。那麽，工作室的各位，还有，在电视前的你，称赞那个伟大的存在吧！他的名字是──慈爱的天使！」
「『『慈爱的天使！！！』』」
香织轰沉了。也有塞住耳朵蹲下，进入了少管闲事唯我独善身的姿势。看来已经到达了羞耻心的极限了。
月立刻露出抖Ｓ的表情，香织起来不让其他人看电视。「イヤイヤ」的香织，「うりうり」的月斜楞眼睛，阿一们继续看接下面的介绍中映出的节目。
接下来登场的是、西海岸的警备队所属的部队的队员们。他们，对拯救自己，还有从导弹中守护城市的存在，一边指手画脚地一边兴奋地谈及了。
并且，异口同声说，那是──
「『『是GOZIRA！！』』」
和。
「为什麽的话────！！从哪里看怎麽看也是龙吧！？不是大家最喜欢的传说中的存在的吧！？为什麽，要说是虚构的角色啊！！」
缇奥也起来抗议的提高了声音。但是，是抱怨电视中的队员们口中「谢谢，GOZIRA！」「我们不忘记GOZIRA」『GOZIRA炭，哈哈』『GOZIRA FOREVER』盛大地称呼缇奥= GOZIRA。
「啊，难道真的GOZIRA了呢！那个，跟天使和同时出现，救助人们呐⋯⋯世界是很棒！大家也不这样想吗！？这是会来临吧，絶对来哟～。GO、ZI・RA热潮！！」
主持的男人的情绪就得意洋洋。然後，已经预料到，已经把ゴジ◯（哥斯拉）商品关联的公司的股票一个劲地买的阿一和愁也得意洋洋。
接着的采访对象，是中东驻紮军队的上校了。大佐，把袭击了自己大规模恐怖组织的军队歼灭的存在，是什麽人的提问，以虚无的微笑回答了。
「呼。还用说，恶魔──不，魔王大人」
阿一把红茶喷出来了。不，确实被称魔王为乐，但是没想到在地球上竟然被断言那个通称⋯⋯让面部抽筋了。电视中的大佐，把阿一如何毫不留情的无情，不讲理，压倒性的，人好像垃圾一样呢热烈地谈及了。彷佛，迷上恶魔一样。
「哦，就是以上，总觉得有快要成为禁止播放的预感，对大佐的采访就到这里左右吧。正要在意他的今後，但！那麽，只有一人恐怖组织的一军击退了的他，女性粉丝激增。映像不知为何全部不显眼，虽不知道他的容貌，在世界中的女孩，对那无情的似乎都眼睛都变成心形了。目前，已经有粉丝俱乐部了呢！」
主持的男人「羡慕！」情绪高涨的呼喊，反而身边安静的，然而冰冷的视线扎入阿一了。阿一用不注意到的样子，一边再把红茶送入嘴，
「但是，在男人中的人气也没有让步！世界中的同志们，眼睛也变成心形。真哀悼的啊！」
「BO」
阿一再把红茶喷了。然後，被「ガチムチ」胡乱忸怩作态和娇声娇气「女生」们的飞吻「バチコンッ」的声音和强烈的眨眼的画面也击沉了。「ゴンッ」好像发出很痛苦声音突然伏在桌子上。
香织，缇奥，阿一，三人受到质朴伤害的时候，目击月的飞行员，觉醒萝莉控的发言，主持的男人立刻遮住了，最後总统出现用骑士形容雫，更甚暴露恶作剧般的总统官邸的护卫官们成立黑发的骑士爱好者俱乐部，雫的盛大脸红，又有这样的事。
「信息操作和认识操作，通过网络已到世界规模了，所以谁也不懂是我们吧⋯⋯但结果，是我们受伤害」
阿一，总觉得好像累了的话，拯救世界的餐室中南云家的各位，苦笑着点头。
「这麽说来，缪。之後，朋友是怎麽样的？不过，那个时候，在现场的孩子们，认识缪的⋯⋯只有纳塔利娅是认识孩子被欺负了。那样没有问题吗？」
那一天，缪救了孩子们，只认知是金色头发的少女歼灭了恐怖分子，那个是缪的事所施放的忘记的措施。银色的筒状的神器一闪。是从宇宙人保护地球的黑衣人特工御用的那种。（MIB不用多说吧）
只是，纳塔利娅方面，除了缪的希望，本人也强烈的希望不做认识操作。纳塔利娅本人对缪的事，约定决不泄漏，如果想要了解缪的事，又有谁想纳塔利娅有什麽打算时，她真实的适当的敷衍接过手中的神器。
「嗯，没问题的。但是⋯⋯」
「但是？出了什麽事了吗？」
「嗯，也许是心理作用吧，不过，娜酱看缪的眼光好像改变了⋯⋯」
「⋯⋯如何？」
「简直，看希雅姐姐的时候的艾尔媞娜先生一样的⋯⋯」
「缪，现在马上，把跟娜酱缘分是好好的切断吧。」
「没关系的。温柔地抚摸就变成满足的表情，之後马上就会回到平时的娜酱」
「⋯⋯这样啊」
阿一无法形容的表情。希雅向，缪说「缪酱，不知不觉间，已经超越我的？⋯⋯」和战栗的眼神。缪是似乎正在行上「不踏实的人」的台阶。
「啊，对了，爸爸。埃米尔，也有好好的闪一下吗？」
「啊？埃米尔说谁不知道，在场除了纳塔利娅以外的孩子，全体人员，确实都闪了。怎麽了？」
「⋯⋯埃米尔君，不知为什麽，还记着缪的事。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战斗时候的缪，但却记得我是娜酱的朋友的事，好像一直想跟娜酱见面想要联系来似的。娜酱都拒絶。」
「⋯⋯吓」
好歹，埃米尔少年，没有忘记那一天战斗的妖精先生。只记得缪奇怪的情形，似乎想再次见面。那是，是什麽样的感情，应该是无聊的东西吧。要说的话，是ボーイ・ミーツ・ガール这样的。
察觉到这点的傻父亲阿一爸爸，发出更加低沉的声音。接近爱女的害虫又增加一只了？还有。上了小学之後，靠近是缪的害虫日益增加。
埃米尔少年，会怎样做呢，阿一爸爸开始这样考虑，不知为什麽就胡乱高兴的缪，兴奋地坐上阿一的膝盖。然後，那里。什麽事一边微笑着，抬头仰望着阿一说。
「不必那麽担心，缪，一直是爸爸的缪的」
「噢，那就是，丝毫没有想对那小子做什麽的⋯⋯」
「爸爸，我知道这是说」
「⋯⋯」
阿一露出困惑的表情了，月们露出求助一样的目光，在那之前，缪的小小的手抓住阿一的脸颊的两侧向自己的方向固定了。
然後，哪里的谁让人联想起艳丽的微笑着，
「永远，最好想到是没有办法逃跑」
「⋯⋯」
说了那样的话。
阿一想。缪是，在这五年里，月的魔法，希雅的体术和战槌术，缇奥的打鞭子术，香织的双剑术，雫的八重樫流，然後，阿一的枪＝型也几乎学会了。本来，海人族这个也不是拥有战斗特别出色的肉体。
那麽，一定是周围的外挂们，把自己的精髓教会她的缘故，所以被她们那样的衷心信赖着，被期待的缪，有认真努力的吧，尽管如此是用撒手称赞的学习率。
所以呢？。阿一幻视出了。用尽千方百计但仍被凌驾，被缪直接倒在地的自己的身影⋯⋯
（真，真的假的⋯⋯）
「嗯？」
刚才为止的艳丽的表情是去哪了，令人吃惊的转换，回到总是天真无邪倾着头的缪那个身姿⋯⋯
不知为什麽，阿一，身体颤抖了。


◎014　南云家婚礼骚动
「结婚典礼⋯⋯怎麽办呢？」
在明媚的阳光照耀的客厅，筋疲力尽的沙发上南云菫小声的嘟哝着的。
在一般是假日的这一天，人气少女漫画家菫本来是休息，但是，今天是逼近截稿日的时候，所以好像僵屍一样去了工作室⋯⋯但结果毫无进展，於是就赌气般不完成工作而回家，就这样拖延了工作。
现在，是阿一家也没有忧愁的地方，除了只有女性们的阵营。今天罕见地，阿一自己一个外出了，只留下月他们在家里了。
为了去愁的公司所制作的新作游戏的会议，姑且不论虽然是学生但是被认可作为重要战斗力的阿一，但对於游戏知识贫乏的月他们，和恋人在一起去参加了会议理由是没有的，表面上⋯⋯
另外，缪也今天外出了。总之，在她幼儿园的朋友（属下们）带来邻镇的幼儿园的孩子们，注意到他们就像黑白一样分得很清楚。在走出门口的时候，「今天，是决战日。对那些有点烦人的孩子们，要用身体来教育他们」之後目中无人的笑了，到底像谁呢？⋯⋯不言而喻。
因为，香织和雫也在家所以导致只有月她们，只有後宫在家的悠闲的休息日⋯⋯
在那里突然被投入名为菫的炸弹，在她们之间带来了很大的回响。就像在头顶上，敌军士兵发现喜欢待在某纸箱的佣兵的说「！？」面带笑容而且气势强劲的菫看着他们。月他们饮一口红茶，一边用稍微感到为难的眼神望向菫。
「啊，那个，继母大人？这是什麽意思？」
希雅作为代表，询问着菫所嘟哝的本意。而且对於此，菫，沙沙的整理头发并抬起头，用那迷人的表情开了口。
「就这样的意思啊，希雅酱。在你们里面，是有打算盛大地举行阿一和希雅酱你们的结婚仪式，不过，能不能全体都举行就并不能说的吧？你看，在日本这法治国家是被禁止重婚的。」
「啊，确实⋯⋯」
慢慢地点头希雅。香织和雫都纳闷地想「怎麽办」，打算开口说一些话，但菫先发制人一样继续说。
「大家的父母都是一样，絶对想看自己的女儿的做新娘身姿的呀。但是，很悲哀的是，根据日本的法律，能接受结婚仪式的新娘只得一个人⋯⋯，也可以穿着婚纱的，也只有这其中的一个人！」
ズガーン！各人的背後的同时雷声，冲击的事实？大声呼喊菫。希雅和缇奥，香织等人「啊──！！」那样的脸。雫，被菫的眼紧紧地望着⋯⋯
「雫⋯⋯婚礼礼服，不想穿？」
「诶？不，不，堇小姐。那，那个，当然想穿的，但⋯⋯」
Gashi地被靠近至肩膀，雫被菫近距离看着脸和问那样的问题的话，雫的身体就不受控的把真正的心情吐露了。看准那个间隙似的，菫继续语言上攻击！
「雫。而且，那麽在那裹装贤淑的蕾蜜雅的话，还有那边以困扰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月酱都是。大家都想穿婚纱啊？穿着礼服跟阿一走进教堂吧？」
「那个⋯⋯是的。」
「⋯⋯啊。这当然是。继母大人」
「我也一样啊，继母大人」
连声点头，但是，不久，以胡乱的戏剧动作仰天的堇，
「就是呢。但是，能做的只有一个人。然後，婚姻登记，对外公报是阿一的妻子，能这样做的只有一个人⋯⋯在这个日本，做阿一的妻子，正式的得到认可的唯一的哦」
这样悲伤的表情围绕月他们的视线。然後，希雅他们以「正式的阿一的媳妇，这其中的一个人」一词，彼此接受仅有的紧张的环境。互相交换眼神中，在今天堇说出了令南云家陷混乱到那个言词。
「来吧，在这其中，阿一的妻子认真相称的是谁？我，作为母亲，谁如果选择好呢？喂，阿一的，『自称』妻子们？」
「『！？』」
希雅们的身体好像通电了！
自称──这句话深深地，已经深深刺进心口。确实，即使递交婚姻注册书。但是，还未举行婚礼的。多少当事人夫妇而言，对外界也是个证明。「自称」，总觉得没有言语否定猛烈涌出的不适感！
「母，母亲大人！我，我应该怎麽办？」
「啊，希雅，真狡猾！继母大人！我，会为阿一君而努力！所以！」
「啊，那个，我也会努力的，所以⋯⋯」
「嗯，妾身，也差不多到了该认真出手时侯」
坐立不安的希雅，香织，雫，有缇奥为了向岳母请教而聚集着。总觉得，知道堇的意图的月和蕾蜜雅，只以稍微为难视线望向堇并一边露出笑容去了堇的旁边。
有那样坦率的感情的女儿们，菫内心充满喜悦，一边但是，这样的情况仅仅是看不见的，以「Zubishi〜」响起这样声音的气势亮出了母指。然後，宣言道。
「月酱，希雅酱，缇奥酱，香织酱，蕾蜜雅酱，雫酱！站在阿一的旁边位置，新娘服装想穿吗──！」
当然，用「哦，～～～」来回应的後宫们。
「邻居们，也想看阿一的妻子啊！！」
当然，兴致勃勃的以「ガンホー，ガンホー，ガンホー！！」来回应的後宫们。
「婚姻登记哟～名字想写的吗──！！」
当然，兴致勃勃的以「ぁらぁらぁらぁ───」来回应的後宫们。
已经，细小的事无论怎样也好了。
此後，因为堇的煽动，月他们开始就「南云家的媳妇儿最适合的是谁决定战！」而准备。
傍晚，阿一和愁工作结束回家了。今天的议题。就是关於这个游戏新作，一边聊天一边进家门，将手放在玄关的门。然後，
「我回来了」
「回家了哦～」
回家的打招呼，一边打开门⋯⋯
「⋯⋯啊。欢迎你回来，继父大人」
「欢迎回来！」
出来迎接的。是只穿着纯白小围裙的⋯月和希雅。旁边的愁都「喂、喂！？」地提高了声音，接下来的瞬间，响起「ぷげっ」的悲鸣。对於儿子的速攻不可闪避的一击所以意识被打飞了。
「到底在做什麽呀，月，希雅」
若无其事露出雪白的美腿和纤细的肩膀和手臂，然後，胸前有一半以上的裸露的这种过於煽情的身姿，阿一脸一边抽搐一边问。
「⋯⋯当然，为了迎接工作努力的老公──」
「来自妻子的竭尽全力的迎接」
「以裸体围裙？」
「『以裸体围裙』」
月和希雅，决定了改变策略。用赤裸的背影，好好的把屁股向阿一显示。
「不高兴？」
「失败？」
月和希雅，一边感到疑问一边确认。当然，阿一「谢谢」的低下了头。男人的悲伤的性。向着那样的阿一，月和希雅问「在１０分中，拿几分呢？」听了不可思议的话。阿一起了疑问，一边想也毫不犹豫回答『满分』的。
月和希雅做出「好」取得胜利手势，把阿一的上衣和行李寄存，就那样可爱的屁股就在房间里消失了。
「什麽啊⋯⋯」
阿一在做白日梦般的感觉，扛晕的父亲打开了客厅的门。
於是，这次，
「你们也是吗！？」
「你，你，你回来了，阿一君」
「欢，欢迎回──还是承受不了！」
「哎呀哎呀，呵呵。欢迎回来」
「嗯，您回来吗。主人大人。」
香织和雫，蕾蜜雅和缇奥，果然是以裸体围裙三つ指对来迎接了。（迷之声：就是日本妻子对丈夫行礼）不由得吐槽阿一，雫羞耻而脸通红，一边跑进房间的深处。但是，裸体围裙。不会改变的，所以其魅惑的屁股Purun地被展示的是不用说。
「呜，什麽，突然在前面下巴被冲击⋯⋯是！？什麽啊，这里是桃源乡吗？眼好痛」
被扔到沙发的愁醒了，但因为不可避免的速攻一击夺取了视野一边翻白眼一边倒下了。
对那样的愁不再理会，还是被问到「几分呢？」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新娘。阿一对缇奥，只有「２分」和活生生的处刑，香织们传达了『满分』。暂且不论哆嗦一吓了开始哈哈笑的缇奥，香织们高兴地摆出胜利手势，露着屁股向厨房的方向消失了。
「接着，妈妈。这次搞什麽了？」
房间的角落里，用非常感兴趣姿势一边笑着望着阿一们的菫，阿一吐着叹息地问。
「哎呀，真讨厌。就像是我问题儿似的。我只是，提出大家的进行新娘修业啊？」
「裸体围裙是新娘修行，我真是第一次听到了」
「迎接老公的，是漂亮的新娘修业之一。月酱们啊，不论谁也，想跟南云家的新娘的身份相应的吧，现在，就是竞争。作为丈夫，好好地看着啊。因为大家满分是不会结束的，所以好好做好伙评分的事情！知道吗！」
「⋯⋯」
阿一这个以上没有把眼睛朝向菫。所谓新娘修行，就是开始练习家务洗衣服和料理的了。但我现在，对於裸体围裙的这种异常的方法竞争等等，怎麽想都是恶作剧。那个主谋，是这个空间只有那一个人。
阿一，进一步、想向菫追问的时候，月走近了。但服装依旧。
「⋯⋯阿一，吃饭和洗澡准备好了。」
「哦，哦，这样啊」
「⋯⋯嗯。所以⋯⋯」
月，紧紧地抓住围裙的下摆一边扭扭捏捏的。那样做的话，本来对只是很暴露的长度的围裙，变成更是毛孔扩张严重的事情了。自然，阿一的视线被魔物吸引雷龙的一样那个领域去吸引。
对那样的阿一，月说了像模板的那句台词的说。
「⋯⋯洗澡先不要去？还是不要食饭，是要我？或者，我，还是我的？」
「⋯⋯结果，我别无选择⋯⋯」
稍微偏离了模板！不愧是月的出品。但是，以稀世的色情吸血公主这个程度不会结束！
「那麽，先去洗澡边Ｏ我？还是，先去食饭边Ｏ我？」
「这是什麽意思呢？」
「⋯⋯在继父先生，继母先生面前，这样子，还是有点害羞的。但是，阿一希望的话」
「不希望啊！异常也要有个限度！」
「嗯，阿一的话！这个色情儿子！」
「妈妈稍微闭嘴吧！」
阿一的逗哏进出。这个时候，先放置脸颊绯红的月。总之，穿点衣服什麽的，阿一作行动想要取回南云家的秩序。
但是，在那之前，
「啊，只有月，霸占好的地方看！哈，阿一君！」
「啊，香织？」
裸体围裙的那样，排队等候的呢，从厨房的影子偷窥的香织飞出来了。然後，害羞的大腿内侧了扭扭捏捏的同时，充满决心的表情大叫。
「想食我的饭吗？！？」
「你在说什麽呀！？」
「调味怎麽办吗？」
「冷静点，说的太过了！」
「嗯，阿一的话！这个美食大师先生」
「再说就把你从家里扔出去了，妈妈！」
之後，再跳入了希雅们又说了同样的话是阿一向着菫强烈的逗哏，让看那个菫场掻乱，而突然恢复了意识的愁，又因为不可躲避的速攻一击沉睡，结果，能普通地吃上了饭已经是一小时之後了。
顺便说一下，在饭桌上，果然全体穿了衣服。不知为什麽，全部人都穿了角色扮演的身姿⋯⋯
途中，了快递的哥哥，看见出来应门的人是穿着警察迷你裙的金发女，接着看见从後面说着「印章忘记哟」出现的超短裙护士後而後退和「多麽合适出去！」的超短裙巫女小姐而慌慌张张一边脸红一边流冷汗，『请，请在，在这里盖──』之後包含了道谢的说出去了的突发事件也有⋯⋯
总之，一个人一份的料理对决，之後做评价的事，大概上平静。
「啊」
「嗯？怎麽了爸爸？」
洗澡的时候，在帮在吃饭前回来的缪洗头，不由得好像累了的叹气的阿一，缪是被阿一「AwaAwanomokomo」地洗头同时感到困惑。
「缪⋯⋯缪要作为普通的女孩子长大哦。」（迷之声：这是不可能的说）
「？？」
「不，没事。忘了吧」
对着不明不白的，情况感到疑问的向爱女，我到底在说什麽啊」一边苦笑，缪的泡泡沫还未冲洗阿。
那个时候，阿一感觉到，有复数人的气息接近浴室！
「啊，香织也雫也，还没有回来吗？」
洗澡之前，差不多传达了回到家，在气息里也感觉到香织和雫的阿一抱头了。之後，浴室的门被气势地打开。果然那里，一丝不裹的，或者想说有没有毛巾之类的盖着前面，堂堂正正的一丝不挂飞扬跋扈的月们的身姿！（姑且，雫就用毛巾隐藏的）
「⋯⋯啊，喂」
「突击的说」
「不会输！阿一君的身体最拿手地洗的，是我！」
「fufu，今天，让我洗前面吧。」
「哈哈，主人啊，哈哈」
「⋯⋯打扰了。」
好歹，这个谁最能帮老公的身体的对决。阿一，让眼睛抽搐的同时，让缪进入澡盆了。几乎想出说我们未结婚似的。
所以，
「不让！」
「不让！」
跟那样的言词一起，月一瞬间就出现在眼前。
「喂，在这种地方用『天在』这种技能的吧！」
「等级Ｘ～」
「身体强化MAX！？啊，笨蛋，放开，这个色情兔！」
「我也，极限突破了」
「你有什麽极限可以突破呀！？」
阿一被吸血姫和BUG兔子和使徒模式的少女包围了！那个间隙，缪有蕾蜜雅确保着，在缇奥风魔法的结界下，挺起空气的膜把声音从外部隔离所以没有泄漏出去。
然後，在下一个瞬间，浴室化为了战场。因为肉食系少女们。
「真的，这样不是你们这群野兽来的地方？！我要回房间吧！」
奇怪的转折点立的同时，阿一给缇奥来一发强烈的，之後同时更让她「哈哈的」，从浴室跑出去了。月到那里空间转移了，神速发动的香织背上飞过，希雅用强化的身体最大限度的紧紧的拥抱月的腰。因为淋湿的脚下和平滑的地板身上滑倒了，但向着阿一的方向。
看准机会的月们更飞行，而复活了缇奥也骑上了阿。
南云家的走廊，趴倒的，满身都是美女・美少女的阿一的身影。
同时，
看到这个样子，抱着肚子在走廊里边滚边笑着，在周围的堇的身影。
在哪里，Puchi声音响起了。（迷之声：在动漫里主角理性短路的那个）
之後，月们，「啊」的提高娇声。阿一，看准他们脆弱的部分呢。无意识地用力气钻了空隙，然後阿一站了起来。香织你，「在阿一君的小阿一君的面前⋯⋯」对傻话无视了。
「妈妈，看来我们之间，要开家族会议的必要。与此同时，这个是特别刺激的会议」
「哎呀，阿一。我，不认为这样的会议是必要的？」
「好，我觉得需要的。⋯⋯为了让妈妈反省的会议啊！」
阿一，对母亲的恶作剧忍无可忍了的样子，踏出一步。就算用席绳卷起，整晚吊起都要，这才能稍稍反省吧」有着这样的意图。
但，堇好像预测了那样行动的。「怎会有这样的事吗！」和用嚣张的脸说，走廊靠在楼道清洁房中取出了吸尘器。
──办公室型吸尘器神器「狙击手马克Ⅱ」
在用扫除机正在打扫时，有不小心吸入的不应该吸入的东西的经验吗？这是令吸尘器失灵的原因，一一要打开盖子很麻烦啊。在那样的时候，就用这个次世代吸尘器「狙击手马克Ⅱ」
有了这个的话，可以选择想吸入的对象和不想吸入的对象！而且！应用这功能的话，在远离的地方的酱油和电视的遥控器也好，按一个按钮可以吸引身边！这个次世代的吸尘器的用途，是没有收录的！
摆脱不掉吸引力也是理所当然的。在今後的时代，被瞄准的猎物只有被吸取的选择！
以这个宣传词宣传的阿一开发的吸尘器（南云家专用），在堇的手里。
在惊讶的阿一面前，堇是从怀中取出的劣化版水晶钥匙。万一阿一们有事，父母都可以有什麽东西能马上空间转移，所以就给了他们。
在阿一「哪里」之前，堇，把劣化版水晶钥匙刺到眼前的。一瞬间，空间扭曲，门出现了。同时，菫把吸尘器的按钮按下了MAX模式。当然，强力的吸引力，为了达成目的把面前的东西吸住！
「啊，啊，什麽！？什麽！？嗯──，被吸入了了了⋯⋯」
然後，耳熟的悲鸣，在门的对面娇小的套装身姿的女性滚出来了。菫，把那个人物吸出来的同时，切断了吸尘器的开关，但因惯性定律，隆隆地在南云家的走廊滚出来的女性，面部正面地撞向障碍物，终於停止运动了。
「⋯⋯」
「⋯⋯」
滚动出来，面部在某个东西深入的女性──畑山爱子老师，无言，慢慢的，那张脸从埋在地方的脸拉开了。然後，眼前挂着的，看到它觉得眼熟的，一边感到疑问⋯⋯
「阿一君？」
「爱子，看到我胯股之间之後再呼唤我名字，真的请饶我了。」
「哈！？泡哇啊，对不起」
是的，用残留的气势滚出来了的爱子，就跟真・全裸地站起了的阿一的「儿子」面对面落地。
一瞬间脸红的同时，因为不知道情况！而混乱的爱子。套装身姿的事的话，即使是假日也在工作啊，说不定也是刚刚回来了。要说的话，突然被空间转移，面对对一般人是隐匿着的恋人的胯股之间面部俯冲的话？⋯⋯转动眼睛也不无道理。
「这，这样的强硬方式向我求⋯⋯！？」啊，「不，决不是说讨厌，不过⋯⋯光着身子来等待着的⋯⋯⋯」啊，『这，今晚不能回去吧⋯ ⋯』等等的自言自语地点着头也是不无理由的。大概。
总之，把毛巾缠在腰部的阿一再次视线围绕的话，在那里，玄关的门关上挂着，一张翩翩飞舞的纸，菫的身影已经哪里都没有了。好歹，以爱子为诱饵，然後逃之夭夭的计划。漂亮地逃走了。
阿一，望向脚下捡到的记录纸。在那里，
「材料已充分领受了。谢谢。妈妈返回工作了！」
和，还有写着。
「啊，是这样的还有月他们方面了，你要去注意一下呢！」
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一边吐叹息，对不知不觉站在旁边的月都默默地点头了。而且，同样复活了希雅询问应该怎样做。
「那个啊，婚礼之类的每一个人，都做一次，怎样方式也好，只有一个人能做不合规则吧。变成这样的话，トータスで上げてもいいわけだし。」（迷之声：这句我看不透）
「啊～，说起来是这样啊」
「那，都已经结婚登记，你们的文件本身也是伪造的，把你们全部人一起递交上出。再把它整合在一起，以後多少都可以做出来的」
「这麽说来，是啊。那麽，为什麽婆婆，什麽新娘决定战之类的⋯⋯」
「啊啊，收集材料的吧。今天，谁白天就在家里了？」
总之，恰当地说了挑衅希雅们的事，根据这个将会发生的骚动，做成了之前脑堵塞漫画的话题和题材。
希雅们。对上当的自己但也是自己选择的，不过，对这种即兴的煽动家一样的台词=，真不愧是阿一的母亲。
然後，对菫的意图，注意到了的月，也没有特别反驳的是，
「今天，也快乐的一天。」
「是吗」
那样的事。也包含这样笨蛋的骚动，对月来说也是可爱的日常的。无粋な正论など、ゴミ箱にポイッである。（迷之声：这句我也看不透）。看起来满足的月的表情，阿一，「啊、这样、就算了」，的话，一耸肩膀。
「那个⋯⋯，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麽事⋯⋯」
对心里暖烘烘的阿一们，爱子提心吊胆的打招呼了。阿一，那样的爱子横抱起来，
「身体完全变冷了⋯⋯大家重新进入浴室，？」
这麽说，把爱子用公主抱起了。「诶？嗯？」混乱的爱子斜望着，月他们是「请」异口同声的，回到被改建的南云家大浴室。
此後，阿一的手被爱子削去了，阿一和新娘系列特别竞争的事也没有发生，悠闲地享受洗澡的。
⋯⋯在客厅，反着白眼的愁，在意他的人，一个也没有。


◎015　天使的守护
世界上最结实被称为有名的外国产的汽车梅赛德斯─宾士，英姿飒爽地沿着海岸道路行驶。银色闪耀的车身经常被磨练着，令人明白了车的主人重视车子的事。
那个车内的窗户从流入大海的风，车内播放车主喜欢古典音乐流淌着，听勘音乐令人有放松的感觉。
「不论什麽时候通过这个海道都令人心情好啊」
是的，一把凉爽的声音泄露了感想，这辆车的司机──白崎，在主人智一。头後面的头发柔顺而细长和清秀的感觉却温柔瞳孔，四十中旬同时还有肌肉均衡的身体的话，那样这样的帅哥看起来还像２５歳。
然後，回应着智一的话，「真的来过几次，真是个好的地方哟」边说着边点头的邻座女性名字，白崎薫子。黑长直，有点下垂的眼睛，整洁的气氛，被一股大小姐的气氛包围的女性。跟智一一样四十歳中旬，看起来像二十歳後半也一样似朝气。（迷之声：俊男美女父母是神马回事）
那个姓氏，代表两人是夫妻。但只看良好的气氛就能明白两人建立起来的夫妻关系。
但是，智一意识集中精力驾驶，一边的好像不太理会身边的妻子。从刚才开始，偶尔向後视镜看，频频介意後座的情况。无意中泄露了驱动器的感想，如果说出来他一定佯作不知，与其说自己在意驱动器不如打开别的话匣子。而且，其原因後座的搭乘者的事明白了。
智一对妻子以外对自己的话没有反应的「您，您真的是」，这似乎还故意咳嗽了，再次，打算打开後部座位的人物话题。而他从旁边的妻子得到了一个傻笑。
「爷爷他们已经相当的一年没见了啊，不如乾脆搬家吧？你不是很憧憬在海附近的家呢？啊，你觉得怎麽样？香织？」
「⋯⋯絶对，不要」
得到的回应是冰冷的声音和话语，智一发出「呜」的小小的呻吟的声音。然後，再次，看後视镜上後座坐爱女──香织的样子。
香织从全身，发出「我不高兴！」这样的气场，一边表示配合絶对不要跟你对望似的，依然望着外面的景色。那样的超级不爽的模样，也有把手肘放在窗框上，没有挽着胳膊，双手放在膝盖上，以很好的举止坐着真不愧是香织。
这样的香织，让人感到拚命的智一再说话了。
「是，是吗？以前，这里来玩的时候，还不想回去！你说了不是吗。你看，隔壁的凛子酱之类，表妹的樱酱之类的，经常一起去玩了吧？你看，这真不错──」
「那麽，只有爸爸搬家的话，不是很好吗？」
「！？那样的！？过分啊，香织！」
智一有激动地把头转向後坐了。白崎的Benz正玩命驾驶！在妻子的强烈的介入之下！智一的脸被强制地向前！
让人感到心寒的薫子「你？」这麽恐怖声音。「对不起」，智一坦率地道歉了。智一熟悉的，自己的妻子，认真的愤怒，简直创伤制造机。在梦中，曾经发生以白夜叉形象出现的事！
「真是的，是你的话⋯⋯香织是不会理会那样的提案吧？雫，学校的朋友们也在那边。」
「那，那是也许是这样⋯⋯」
脸颊刺痛的感觉痛，目光虚浮的智一。好像还留恋，「即便如此，觉得不错，不过⋯⋯」嘟囔着。
现在，白崎向本家进发着，智一的父母和智一哥哥夫妇住在智一的老家。哥哥夫妇也有四个跟香织一样年纪的女儿。虽然有稍微爽朗的地方，但是能照料好的女儿，对香织来说姐姐般的存在。老家离海边很近，也有邻居的绫崎家的凛子酱也一起，经常在海里玩的事。
香织是独生子女的缘故吧，被樱花爱着，小时候樱花一边紧紧抱住「不给你回家」这样撒娇着。因此，或者现在考虑移居来这里吗？⋯⋯这是想把那个该死的小鬼拉开距离⋯⋯之类的，智一在考虑的⋯⋯⋯
感觉把握到智一的内心所想的薰子，哧哧地微笑着。智一最不想听的，香织的不高兴的理由，令他有了絶对要搬家的理由，那个少年的事。
「他呢？阿一君的小镇，香织离开这麽办呢？」
「给我住口，薫子！好不容易家人一起度过的回家啊！？跟我家可爱的天使没关系，那个该死小鬼的事情什麽的──」
「父亲？」
智一是背部感觉发冷哆嗦一吓了。不看也明白。这是，妻子和相似的气息！回首一场看！女儿不知不觉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愤怒的具现──般若先生！
但是，这点事，爸爸是不会输的。眼睛里也不痛，可爱的女儿而已！
「啊，香织，冷静一点？有些话不好听啊。但是，果然爸爸，对那ウジム──ごほんっ。カスヤロ──んほんっ。ナマゴ──」（迷之声：这里有点搞不懂，求大神赐教）
「⋯⋯我现在马上回家。真是，爸爸都不可理喻的」
「ノォ！香织，听！爸爸是为香织着想啊⋯⋯」
「为我着想，而说阿一君的壊话的？爸爸是个这样的人真是没有想到呢。」
「不对啊，香织！爸爸因为，哈，哈吉，哈吉──家伙的壊想说的不是。但是，但是啊？那家伙说是香织的他东西的同时，又和让其他的女孩子服侍着，而且没感到有罪恶感。那样的大混球，我认为会有父亲会托付女儿给这样的人吗？不，不会有啊！不好的事情就不说了。香织，那个得意忘形的垃圾槽缘断──」
「爸爸什麽的，最讨厌了！！」
「蛾哈！？」
全国的爸爸，会因女儿说这一句话，一个台词令心的HP一下子被拿走的智一，又令车蜿蜒驾驶了。眼尾积聚着眼泪，从口中「怎麽会这样，香织，My Angle～」什麽的无感情的声音泄漏。
香织，从异世界归还了数个月。智一们已经和阿一碰头了。本来，被召唤前开始，香织有在意的男子的事，智一和薫子是知道的，但薰子暂且不说，智一开始就对那个男子──阿一的事不顺眼。
明确的理由并没有什麽。对十分重视的爱女的父亲，也许是条件反射，也可以说是感情。对於香织的青梅竹马光辉和龙太郎，他甚至有时会裸露敌意。所以，女儿的内心不知不觉开始向着的阿一，把他看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没办法的吧。
当然，对於是笨蛋父亲的智一。在香织失踪的时候，那真是不得了。连薫子也身体崩溃了，在白崎家，哥哥一家和老家，亲戚们的帮助下，总算跨过了难关。
然後，奇迹般回来的爱女。听到了各种丧魂落魄一样的真相，也看到许多的神秘来证明它，当然，惊愕的事还有连续下去⋯⋯那样的没有常识的琐事有些是难以容许的。
就是，爱女（My Angle）有恋人的事。
而且，香织的那个恋人还是其他人的恋人，也不打算分手想全体娶作媳妇等等竟然说出口。你是傻的吗，你这混蛋！不论多少次都会怒吼⋯⋯
而且，当时的女儿已然接受这样的後宫状态了，智一从没见过这样的幸福的表情的。而且跟其他的女孩子们一起，！Nme～ｅ，我们家女儿被下了奇怪的魔法吧！不，絶对是的，这个害虫！要我怒吼多少次也行⋯⋯
更甚，不知何时被说的吧，不，难道要说出来才做吗！决定了全国的父亲──恐惧的台词「继父先生，让你女儿嫁我吧！」这样的话，「继父先生，希望得到你的女儿。今後也请多多指教」之类的变化球投来的时候，很自然的了。『好，这家伙，杀了吧』
一切都是可爱的女儿，为了从壊男人手中保护。要说的话，殴りかかった自分を羽交い缔めにして止めたのは娘本人。（迷之声：脑补失败，自行解读吧）作为被打吊打的本人的阿一，坦然自若和坐着。那从容的态度（最低的说的自觉了，所以被殴打的等着只）又不顺眼！最终，「这个该死的小鬼，让我打死他！！」与凶暴的智一相反，香织说：「爸爸，冷静啊啊！」用过背摔使其停止（迷之声：Back Drop应该是过背摔吧），智一失去意识了，这个想法也消散了⋯⋯
之後，知道了实际上的香织已经爬上大人的阶段，智一杀意已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
这次也是，其实，这次香织打算让南云家去的参加聚会的地方，作为恶鬼的他会让你去吗，智一急忙更改预定，半途强行带她们出去了。
和阿一在电话预定的话。途中，智一电话中，「香织已被预定！假日要和我度过的！今後都有预定！不要再打过来的，这个垃圾混蛋！」这样说，擅自把电话挂了。
当然，这已令香织愤怒了，一直不是置若罔闻智一就是不听他的话。这样说着的内，由阿一传来的念话「这次，和家人一起度过就好了。爸爸的心情，一看就很明白了」苦笑点说，勉强，香织里答应了回老家。
不过，智一擅自接电话。结果，对想念的人说了粗暴的话就令香织的心情去到最底层。由离开家开始，智一一直拚命讨好女儿。
「你看，你们两个。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哦。」
正是冷战状态（方面）的父亲和女儿的样子一边苦笑，薫子在调解着两人。跟那句话一样，不知不觉车的前方进入了住宅街，熟悉的二户住宅开始显现了。
智一一边留意香织的样子，一边在意老家的路肩处泊车。途中，发出高级车不能发生的不吉利的擦过声音了，但比起这个女儿的样子很在意所以没有办法，这对智一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妻子头痛的表情都暂且不理。
香织什麽也不说，赶紧下车了。智一也慌忙从车上下来，从车箱子取出行李。
「香织。行李由爸爸帮你拿了！」
预定在老家呆三，四天，香织的行李波士顿包的尺寸。既然他自己提出了，香织就笑嘻嘻地把行李递给智一，香织对此妥协了，并把自己从拿行李中抽离了。
「只是走到门口，这太夸张了。⋯⋯阿一君的话，那种事不说，非常自然的运送。」（迷之声：大魔王有宝物库嘛～）
「！？是、是吗？哈，哈吉⋯⋯混蛋！阿一君，在小气的地方很机灵地拿好感呀～～」
「⋯⋯哈。你的真心话和所讲的话相反了哦。」
完全没有隐藏真心话的智一根本泄漏，プイッッ！！把脸部移开的香织，把智一直接无视并走了。智一他们在父母家的大门口跪了。这垂头失落的身姿是因邀请感到悲哀吗？⋯⋯（迷之声：我看不懂这句四つん这い状态で项垂れる姿の何と哀れを诱うことか⋯⋯）
「⋯⋯终於来了，叔父桑。在那样的地方做什麽吗？会被邻居看见的啦，请你不要这样啦。」
香织的想按玄关的门铃声的，但在後面的院子里转了来的家人好象很吃惊一样的，吓到了发出声音了。
「樱花姐姐！」
「欢迎光临，香织。仍旧没变呀，你也各种各样的辛苦了，看起来精神很好了。请慢慢来吧」（迷之声： 香织真的没变，有种你再说一次）
叫香织的，那声音的主人──表妹的白崎樱花，满面笑容拥抱着香织。
女大学生的樱花，茶色的直发。像模得儿一样身材匀称的美女。容貌本身跟香织很相似的，但她围绕的气氛基本上是冷静的。所谓，心情轻松系女子的感觉。手中水潺潺的软管被握住。所以，是在庭院浇水了吧。
樱花，望向跳入了自己胸口的妹妹，冷淡的眼神轻轻地放松，把空着的手，温柔地抚摸头的香织的。
在香织的集团失踪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担心的。当然，香织的出现的时候，也马上去见。因此，其他的远方亲戚不同，她跟已经归来的香织多次见面了。
尽管如此，社会至今，对归来者们的话题很吵闹，这是看电视也十分明白的事，所以直接看到这样精神的脸，还是高兴的东西。
对於侄女辛辣的话语相向，更项垂头失落的智一在薫子一边拖行之下，香织们走进了祖父母和叔父家一家的生活的地方。
日落了，夜幕升起的海边的道路，香织和樱花好像真正的姐妹一样一起走。
「演唱会？一定特别是热烈吧。我啊，这个地方不太常去，会令自己心跳加速」
「是吗？的话，太好了。因为都是些当地的乐队，以为有点微妙不同呢。」
樱花在家热烈欢迎香织，一阵子在家报告近况等等的互相悠闲地度过了。然後傍晚时分，正好在海边的会场，有当地的乐队们的演唱会」，所以樱花顺便带着她来消遣了。
笑吟吟的妹妹，能很开心的话就最好了，但是，樱花的表情稍微抽搐。其原因是只有一个。樱花是微微回头了。
「呜，香织。My Angel。差不多该望向爸爸的眼睛麽？爸爸会寂寞的死去的。」
是的，智一。只有两个年轻女孩去演唱会真有什麽事情发生的，虽然是这样说，但看没有当一回事来对待父亲的香织的态度，已是马上要哭的面孔。而且，此外，看见这位父亲，但是完全没有改变过态度并且阴沉地笑的香织，说白了有点恐怖。
父亲和女儿的冷战，对樱花的胃确实做成了伤害。
顺便说一下，香织这种态度的理由，出门的骚动和关於演唱会的事，不只是。其实，樱花的家在说话的时候，阿一的事成为话题，樱花的催促她打电话⋯⋯首先要说的就是，智一，又做了这样的事。
「⋯⋯喂，香织。差不多该原谅你呢？叔叔，成真心哭泣进入着，不过。说实话，哭着哭挠叔叔，在夜路从背後会来的啦，普通的可怕啊！」
「呵呵，樱花姐姐的话。在说什麽啊？那样的人，哪里都没有啊？」
「香织！爸爸在这里啊！来吧，看这边，Please！」
「啊？不会啊。」
「哈啊⋯⋯」
樱花的胃再受到伤害了。即使是樱花也好，可爱的妹妹如果有了男人，没有地方会变得风平浪静。因此，智一的心情也不是不理解的。相反，父亲被插嘴关於自己喜欢的人也真是⋯⋯作为同样的女儿的立场，香织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确实，这是左右为难的状态。
怎麽都行啦，这种麻烦父女冷战怎样都不能令它结束啊，有点想逃避现实⋯⋯
「哎呀？你们啊，刚才说演唱会了吧？真是偶然！稍微有些话跟你说了。」
接着跟来了。樱は内心で「なんつータイミングなの」と头を抱える（大概是抱着头烦恼的意思）。那样的樱花的视线的前方的是像玩这样的轻浮的气氛的年轻人团体。乍眼一看，１０人左右，向着面前女人二人组搭讪啦之类的，他们眼睛看不到她们後面的一个父亲一样的男人，樱花盛大接受了这搭讪。当然，在内心。
「不壊啊。今後有预定的哦。
『预定？去玩吧？那麽，一起去吧。人数越多越快乐』
郑重拒絶了的樱花，被泡妞集团一边笑一边包围。无论怎麽看，都只是不让你回去。樱花也好香织也好，稍微的那一带少见到的美少女・美女。因此，他们也不想轻易放弃的吧。
当然，爱女和可爱的侄女被打招呼，智一并不会默默接受的，
『你们。我们的女儿说不要。那麽，空出道路。好不容易享受演唱会。彼此也想回避麻烦的事。』
『啊，是什麽啊，大叔？话说，女儿？嗯？难道说，跟来了吗？哇，真的很恶』
『好叔叔啊，过分保护是不行的。那就是，所谓跟怪兽家长家伙一起。不自觉。真的吗，很丢人』
「不如说，被讨厌了大叔的人吧。真的，承认了。你看，你们也被跟踪狂之类跟踪了，丢开父亲，跟我们游玩吧？」
前面的智一的言词，被泡妞男人们哈哈笑边异口同声的骂。智一，对他们的语言，也特别生气的样子，但不显示出来，甚至有十个以上包围的同时也畏怯的样子也不显出，这个以上的艳遇密歇根毅然语言重叠⋯⋯
马虎，智一挡在了呢，有郁陶しく搭讪男一个人智一腋下穿过香织伸出手。
「不要碰家的女儿」
「你想得美呀！！」
突然抓住男人的手的智一，咪起眼睛更迅速把其制止。智一，并不是打架很强。他的职业是一级建筑师，那个手腕真的没有机会用作打架。尽管如此，作为有经验的成年男人的，以父亲目光看着女儿要被别人出手的，那目光是相应的震撼力。
所以，不由得震慑的那个男人了，可是，他因那事实而感到耻辱了，马上脸红激昂。摆脱智一抓住自己的手的同时，就那样痛打了智一。
智一泄露闷声闷气的声音，嘴角边的红色东西渗透。
男人就更激情提高手臂，其他的男人们妨碍的智一的攻击使其受伤害了吧，樱花迈出一步，试图以联系警察制止一边拿出手机那个瞬间，
「你在做什麽呢？？」
那边的全体人员都感到害怕後退了⋯
然後发现。不知不觉，来到智一身边的香织，一只手接住男人挥下的拳。
FUFU地发出令人感到恐怖的寒气，笑嘻嘻地微笑看着年长的男人并单手接住认真的拳击，这样的异常的样子，谁都陷入僵硬之中，更不要说香织的笑容，相反地用平坦的声音
「你对我的爸爸，在干什麽呢，说来听听呢？」
「什麽啊，啊，你。啊！？因为你的父亲乱开玩笑说啊，所以才教育一下他吧！」
对於香织的放出的压迫感，拳头阻止的男人狂乱地怒吼。然後，另一只手对香织用「教育」的名义而向她殴打。
「爸爸的开玩笑？是啊。确实，有个调皮的爸爸总是很困扰啊。这是过分保护，然後还让小孩子来处理这情况，一关心他就马上给闹别扭，说阿一君的壊话等等」
「啊，那是什麽。这种蛮力」
不理会周围的目瞪口呆，香织继续说。
身材远远高大过自己的男人两手腕就被抓住了。
男人用一看明白的力度试图拉回双手，不过，就像在墙壁上金属的枷锁一样，半点都不能动。之後，陷入恐慌的男人，香织继续说。
「但是，他是温柔的呢，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不管工作很忙也好都会准备着跟我说话的时间，明明不擅长争吵之类，却总是努力守护着我，如果我努力了总会赞扬我，错了也会责备我」
香织抬起脸了。但是，那个视线，眼前的男人不适合。正在看的是，旁边的智一。
「⋯⋯爸爸，对不起。挨打之前能把他停下就好了。想起各种各样所以迟了。要你保护我，谢谢」
「香织⋯⋯」
苦笑的香织，智一只是叫名字而已。那只可以了。因为，女儿的身影，总觉得非常看起已经长大成人。就像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手，早已自立了似的。这样的情况，心中充满了寂寥语言了。
香织，把视线转向智一周围的男人们，用冰一样的眼神和语言说出。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爸爸。你们这种人，不要欺负他！」
「你啊，适可而──选糟！？」
怒声後被释放，惊天动地的飞踢。那是，双手抓住了男人的下巴向上方冲击，就那样开玩笑似的一边描绘抛物线一边吹走了。
整个空间回归寂静。
「就这样消失的话，就放过你」
香织的话凛然地回响。奢华的年轻女孩，把体格好的男人的一击踢走了──那个事实，一定要是平时的话泡妞的男士们会感到异常性的吧，但是，以人数差距，对着女子高中生对峙不会输的常识，来维护小小的自尊心，所以选择错误的。
兴奋呼吸呵斥，一边吐出不堪入耳骂詈杂谈，调整姿势袭击过去。
「嗯，就变成这样的。对於你们这样的人呢，连我吃惊的模式是一样的啊」
这麽说，香织的双手轻轻摇晃。一瞬间，沙肯！一种心情好的声音在响起，双手出现金属棒。伸缩式的特殊警棍。
短袖的衣服，但是哪里藏着的？这个是怎样放进去的，不过，知道的人就会说。拿出来的是特殊警棍，真是太好了啊。香织脖子上挂着红色的宝珠的戒指中，放着连大质量的岩石都能简单成两半的凶恶的大剑，这才是香织的擅长的武器。
结果，特殊警棍（亚桑裘姆制・缠雷付）的二刀流在夜晚沿海的大道上闪现，开始了年轻人们猛烈的社会学习会。连同不会消失的创伤一起。
「叔叔。太好了呢。香织，因叔叔而生气。你看，跟叔母一模一样。请看，这是令人鸡皮疙瘩。和阿姨生气的时候一样。」
「⋯⋯是，是啊。而且，来，是错觉吗？能看见了香织的背後的那个『什麽』跟薫子是一样的。
最後的一个人，在屁股受看起来儿戏但强烈泰国踢打击『アッーーー！！』从远处看着他们悲鸣，樱花和智一都大笑了。
此後，对晕了搭讪男们的记忆用自己的魂魄魔法洗脑的香织，用原来的笑容回到智一们。智一和樱花，不用说都是在一边摆架子和一边颤抖的说。
此後，香织和智一都因没交谈而坐立不安。而懂气氛的樱花先回到家去，现在，智一和香织是两个人安静地走着回家的路。
『爸爸，已经不疼吗？』
『啊，没事的，香织。⋯⋯魔法的真是厉害的。虽然已经听过几次，但这次才真的看见了，还真是佩服的。』
嘴唇的伤，香织用回复魔法使其完全痊癒了，智一是通过语言上佩服的样子去裹香织的礼。随着变得安心，香织缓和了表情。然後，开始想寻找言词一样地视线彷徨了。
看见女儿这样的样子，体察到女儿内心好像有什麽话般一边叹气说
「香织，有想说的话，说就好。世界第一的爸爸。什麽话都听」
父亲的措辞，香织露出笑容开了口。
「那个啊。刚才发现⋯⋯阿一君真像父亲啊」
「⋯⋯等等，香织。爸爸也能接受的东西也有界限呢？那傲慢无礼的，好像穿衣服般带後宫走动的男人像爸爸，我们出去旅行了好吗？没关系，一年左右就能感觉到自己的改变的，振作起来。」
「哈哈，不是现在的阿一君，而是以前的阿一君。」
「以前的？」
对脸上露出疑问的智一，香织点头了。然後，怀念的眯起眼睛开口。
「对了，在以前。吵架什麽的完全不行，但是觉得必要的话絶不犹豫地前进，那样弱但很坚强的人。嗯，一定会在意的吧，阿一君的事。可是，跟像父亲那样的人在一起的话，一家会幸福的，只要看妈妈的话就会明白」
「香织⋯⋯⋯爸爸现在，是非常复杂的心情。虽然很高兴，不过，又不高兴的说⋯⋯⋯但是，难以相信的。那个他，香织说的从前的他，完全没有什麽联系啊⋯⋯」
「是啊。我也是，在再见面时也是那麽动摇了。但是，虽然有改变。但还是有地方是改变不到的，真是够呛的。但是，即便如此，我内心是没有改变的。所以，那麽阿一君喜欢的人啊。只是个不诚实的，喜欢女人的人，但就有那麽多女生包围着，真是奇怪吧？」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尽管这样，但作为父亲难以理解。无论是谁，只要是拥有女儿的父亲的话，对於自己的女儿，不是只是想托付绶一个人最珍惜她的人吗？」
智一为难的挠着头。香织拉下智一的胳膊，并高兴地拥抱了他。
「谢谢，爸爸。但是，我有自信的哦。确实，那里不是只是有一个女生，而且可能不是最宠幸的，可是也会得到不输给任何人的幸福啊。一起回来的人有很多，但即使如此我也挺起胸膛说，我是被重视着的。只是因为，想回来重要的家人的身边而从奈落的从底部爬上来，重要的人为了回到了家向我们许下诺言去打倒了神的呢？」
这麽说，香织脖子上挂着的戒指展示。宝物库不同，只是戒指，但饱含了思念人的誓言。永远的戒指。
看到这智一大得惊人苦涩的表情。
「爸爸。阿一君的重要的人所指的重要，是指全部他所珍惜的人。所以，爸爸讨厌他的说话多少也该放弃的说。我也很珍爱爸爸妈妈的事」
「⋯⋯」
「所以，虽然这并不普通，而且知道有点脱离常识，但时间会证明，我也想阿一君成为爸爸也想要珍惜的人。我的重要的人，凡也想要爸爸珍惜他」
香织的话语随着夜风中海潮的流动消失。智一依然是苦涩的表情，不还语言。以眼神来看，就知道他旋涡般的纠葛。
沉默持续了长时间。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和波涛声在耳边响起。
过去了多长时间呢，不久智一吐出的深深的叹息。以不安的表情眺望智一的香织，智一用无力地肩膀伸出了手。
「香织。那家伙⋯⋯你能联系阿一吗？」
「爸爸⋯⋯嗯，稍微等一下」
取出智能手机，打了几次电话给阿一。接电话的阿一，当香织传达智一想跟他说的意思。阿一也没有特别的样子就很爽快地答应答应了。很像阿一充裕的态度，智一的脸又苦涩起来。面对父亲那样苦笑的表情，香织把智能手机交了给他。
「⋯⋯我。」
「好久不见」
「哼！两个月前刚见过吧。所以好久不见的是⋯⋯在我眼中，你跟路旁的石头一样是不变的事实啊」
「不，哪里的话。香织的家人的话是跟宝石一样重要。」
「哼！仍旧，只有嘴是轻浮样子啊？你也对我家的女儿这样吗？」
「怎麽会。怎麽说呢，捕まったのは俺の方だと思いますが。」（这里大概是我才是受的那一方）
「哼！！那是那吗？『没什锦，我虽然吕有想什麽，香织说无论如何也想这样做，想交往的看看啊？？』这样的事吗？！到底，你是什麽──」
「父亲？」
「对不起」
听了阿一的声音，智一就会条件反射敌忾满溢的。同时，听了女儿的「父亲？」，条件反射也说出道歉的话。他不是普通的爸爸，而是被训练的爸爸啊。
从旁边的般若先生目光敏锐的感觉，一边冷汗一边流下了的智一咳一咳，重新开了口。
「您真的是。啊，那个，今天，打电话来了⋯⋯嘛，我也觉得有很多事。拥有女儿的父亲，这是在面对方是女人的男人实在难以平静⋯」
「我是理解的。我也是作为父亲和有一个女儿。我是你的立场的话，如果女儿带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过来的话，肯定会打碎他全身的骨头装入凝结了的混凝土，再扔去太平洋正中吧」
「诶？啊，嗯，是，是啊。我、我也，在想这样的事是，嗯，只是想一想啊？」
「是。所以，你有杀了我的打算凡是知道的。正是如此，我也考虑现在马上在周围一带落下一个核弹，把周围全部染成通红的吧。」
「⋯⋯⋯⋯⋯⋯⋯啊，我明白了！」
这次是不同的意思，智一太阳穴冰冷的汗流了。过激之类的水平远远超过了敌意。与此同时，将来可能出现的虚构的女儿的思念人光是想像了，日本陷入了危机一样。「哎呀？这个敌意的规模有点不同了啊？」智一陷入了奇怪的失败感。
「您真的是。我⋯，你到底在想什麽，你好像很明白似的，所以这件事就稍微放在旁边吧。而且，只是想向你确认一下
『是』
『你，也没有打算和香织分手的了，反之，跟其他的女孩子们也不想分手。跟全体成员和偕老打算，它打算不打算改变。是吗？』
『就是那样。虽然那个脱离常识，而且伦理悖逆的，也知道有你这样因这事而不愉快的人。在此，我再说一次吧。她们全体人员，都是我的妻子。其意思是不会改变。今後，不管发生什麽，我一概不让步。对不起，我一生没`打算被认可』
『啊，堂堂正正地将错就错吧』
「总有一天，你会感受到我的诚意和觉悟啊，为了让迎接这样一天会到来，我会全力以赴』
智一拿着智能手机的手用不出的力量。把乱七八糟的事堂堂正正地说出来，已到愤怒的高峰。但是，望向在旁边会依然凝视自己的女儿的眼睛，智一再次，我把心中的沉重的东西吐了一样地吐出了叹息。
『直到现在，我也很想打你打飞。我的理想是，再不要见到你的脸，而且女儿能把你的事忘掉的一乾二净。』
『是这样吧。真的很为难，我明白这是很疼。我也赞同这是令人气愤。但这样的事情也是。在开始充满了不合理死忙的异世界冒険以来，面对难度很高的问题。』
『异世界是否不合理我不知道，不过呢，这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大的考验是没有怀疑的余地。啊，真是的，为什麽女儿会和你相遇啦』
『这就是世界的恶劣了，能超过这个世界的人是没有的吧』（迷之声：有！！！就是你这个大魔王）
「没错。真是的，做了件多余的事了啊。⋯⋯只是，真的，真的是～，令人遗憾的⋯⋯⋯⋯⋯⋯⋯⋯⋯⋯⋯⋯女儿，这样就是幸福的。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露出可爱的表情啊。」
《⋯⋯》
智一，停在那里。老家已经能看见。但是，这样没心思进入家里。在那之前，首先必须听。今晚被女儿请求去听自己的话，而且，在自己心中的已得出结论了。
「在未来会对开玩笑般的大混球的你充耳不闻。对我的女儿，香织，能一直让她露出那样的表情，能这样谨守誓言吗？能说出能让她挺起胸膛，说我有得到幸福，能让那样的女孩子继续下去，能谨守这样誓言吗？」
电话的对面，气氛突然变化了，智一感觉到了。那是，在阿一发言前，毫无疑问，感觉到阿一开始认真的⋯⋯
「誓约的话，早就说了。我的生命，为此而生。絶对不会有别了」
「⋯⋯」
智一站住了，抬头仰天。虽然感觉到女儿的目光看着自己仰视，「该死────！！」抑制好想大叫的冲动。然後，打破沉默，感觉到奇怪的败北感，在仅存有理性的地方，说出满足女儿的真诚愿望的话。
「⋯⋯这次，来我们家。跟你吃饭就好了」
「⋯⋯谢谢。务必要，打扰了。」
智一手腕感觉到点冲击。看来，是香织满面笑容拥抱着智一。小小的声音说：「爸爸，谢谢。最喜欢了！」这样的最高的语言领受了。血反吐洒地想也想着听的话语，灰蒙蒙的心情，如果能听到这句话得到多少也会放晴。
同时，而且对认同阿一的存在还是感到败北感，
「不，不要误解呀！才不是认同你呀！只是，稍微看你以後怎麽样，就是这样的事，只要稍微令香织伤心啊！那是，那！就不理什麽混凝土太平洋和核啊！」
「哗哗，这听起来太可怕了。我会铭记在心。」
听起来就像傲娇一样的台词，也不由得令阿一和香织也大笑出来了。
然後，以好的感觉快要结束谈话的那个时候，
「我的主人啊～。你的爱之仆人回来了～。求励，请今晚尽情，欺负我的屁股是也！」
电话的对面，混杂了什麽兴奋和艶情声音起来了。那个声音的瞬间，电话中有阿一用猛然了一样的气氛传来。
「缇奥，你怎麽回来了！？为了惩罚你在我的爷爷面前出羞了，用席绳把你卷起来了，绑在导弹上发射出去的⋯⋯」
「当然，主人的绑上了爱之绳，决定被绑着爬回来了！在导弹上发射出去这样温柔的⋯⋯这样都回不来，还说什麽主人的下仆？！」
「谎言吧⋯⋯明明向山方向发射的，要回来一定要通过街上⋯⋯」
「嗯！看妾身像芋虫一样爬行，所以到处都是欢声和悲鸣哦。（迷之声：欢声？）就连妾身也害羞了，而且经常了有文字烧的那个古屋地方，在高速移动之後，就发出了高呼那麽声凄惨呻吟了。』
『在爷爷住的城市制作新的都市传说，啊啊⋯⋯』
『那麽，对如此努力回来的妾身，请奖赏我吧。具体来说，要黑的硬的大的那个，对屁股的欺负！最近很少欺负我，所以我很寂寞的啊！』
『混蛋！怎麽能随口用那麽大的声音说呀！』
当然，跟那个声音大大的变态的交流，在远方放晴的父亲和女儿，也通过电话好好的传达到了。
『⋯⋯喂，变态混蛋』
「！⋯⋯误解的说。给我申辩机会──」
「你觉得有吗？需要吗？呵呵，好奇怪呀？啊啊，你真是奇怪的男人。呵呵呵呵」
从智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上升了。在旁边，香织抱头「缇奥这个笨蛋啊」，嘀咕着。然後，阿一拿出跟智一搭话的决心，在那之前，智一爆发了。
「撤回前言呀这该死的家伙，咩咩啊啊！你这样的变态，我女儿是絶对不给你！最後，接近都是禁止的！你说的，太平洋呀核呀能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喂，等──」
阿一有表白试图，在那之前，智一把智能手机举高，就这样向地面摔了。从隔壁的「我的智能手机───！！」悲痛的喊叫声听起来，保护女孩的父亲这一名狂战士化的智一，那样的声音传达不到。
不仅如此，好像Smart Phone才是敌人一样。另外，为了不再跟电话内的可憎的畜生打电话，ゲシゲシッ地多次践踏了。
当然，香织的Smart Phone 已经魂归天国。
「爸爸，爸爸！你都做了些什麽！」
「那个跟那个蛆虫的缘分什麽的，全力切断！最终，香织，不要跟那个变态见面！跟爸爸约定！」
确实，听到电话中这样的对话还能保持冷静的父亲，建议马上就去了医院比较好吧。
但是，缇奥的特异性的关系（迷之声： 特异的性关系？），在异世界经常看到，已经当是日常之一接受了的香织的话，对父亲的心情十分明白，但Smart Phone被踩碎，喜欢的人被说是蛆虫，不知不觉想反驳⋯⋯
那麽会话听到，他们已经不能见面，但是没有感觉到了女儿的样子，智一抖动地颤抖就在夜晚的住宅街全力宣言了。
「爸爸是絶～～～～～对！不会认同！！！」
「啊，等等，爸爸！你去哪里────！！」
智一，突然跑了起来。⋯⋯向家的相反方向。然後，一转眼就在夜晚的住宅街上消失。
回家时，又从会爱女清楚的听到大混球的事。所以，已经不能回家了。香织的了解这事，所以说爸爸是离家出走！
总觉得父亲的意图察觉到了香织，失落地垂下肩膀，
「一般，不分青红皂白离家出走的人，女儿那边啊」
这样嘟囔着，向智一方向追出去了。
对女儿的想念的人絶对不想承认的父亲，无论如何都想让父亲承认的女儿，夜晚的赛跑开始的。
此後，阿一有智一是否被接受的⋯⋯
总之，阿一要比弑神更加努力的说。


◎016　八重坚流的秘密
在下午之前的一点时间。某沿河的住宅街，阿一面无表情的走着。
并不是不高兴不是这样的，不过，因为接着打扰的目的地，心情变得有点忧郁了，而且是如何应对的东西种种思考了许多，所以自然固定了表情。
不过，多少烦恼的地方，阿一不打算弯曲自己的现状和意思，解决是极难深造无变化，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个难题相比，大迷宫攻略什麽简单的事情吗？。
「嘛，当然这里没有陷阱」
吐叹息的同时，在道路的前方看见了目的地眺望。
由细围墙所环绕的大型房屋，在围墙中是日本房屋，不如说是房子。从它的外观能感受到历史。
侧身看了一眼围墙和房屋，不久阿一到达了门口。正门又厚又重。由门口的木和铁就能传达给我们。一般的人第一次访问的话，会无意识整理自己既仪容。
正门的旁边有家名──「八重樫」
是的，这里是八重樫流的道场同时也是雫的家。
阿一，没有在意旁边「八重樫」的木雕的名牌，门一边配备现代的对讲按钮，阿一在这里按下了内线电话的按钮。
「是的，您是哪位？」
马上回应的是女性的声音。年轻而且平静，听到有大人感觉的声音。那声音的主人──根据以前见面时的记忆，是雫的母亲──雾乃在回应阿一。
「我是来应邀出席，南云阿一的说。」
《很准时啊，阿一先生。欢迎光临。门口没有锁，所以就这样进来吧》
「打扰了」
阿一把手放上正门。然後，把它推开，在篱笆对面的路上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了「TA」，吐了口气。
之後，有切开风的声音！
「果然吗⋯⋯」（ヒュッという风切り音）
阿一若无其事地额前举起了手。在手指的间隙中，夹着几个球。而在门打开的瞬间，飞来了，阿一手指之间隔着接球。如果稍微用力，球中就流出五颜六色的粉出来。
鼻子凑上去的话，就会闻出胡椒和辣椒含有多种香料的香气，会强烈刺激鼻腔深处。如果额头中弹的话，一般人的话一定会大流眼泪而且止不住打喷嚏，令身体苦闷吧。
「到底是什麽时代才会有这样的地方啊⋯⋯这房子啊。而且，这也是自作自受没办法啦」
阿一一边苦笑，一边跨越八重樫家的门槛。
由玄关到正房，相当广阔的庭院首先映入眼帘。那里有取悦眼睛的日本庭园，这庭院由普通的杂草到被舖的砂石都有被保养。庭园的正门到门口有石阶引导着，在此期间不远的地方有小池。还有些不规则地灯笼和成大木等生长。
在稍微远离了的地方是一个独立的平房，那里是八重樫流的道场。但是，这一天是休息日，平时很多门生们努力的练习听到声音应该从那里发出，但今天那里没有声音就令人毛骨悚然。
体察到道场寂静的理由的阿一不由得叹了口气向石阶前进，在走到有郁郁葱葱树叶和树枝的石板上的地方时，
有不经意的杀气！！
阿一的视线仰望，那里有木刀在面前，一个老人从树上跳出来一边动着道袍的身影！缠绕的剑气很不寻常，在眼睛中寄宿着一击必倒的意志！从天空飞舞，以大威力的一击挥下的那个身姿，就像某浪客剑士的技术一样！（迷之声：剑心wwwwwwww）
但是，对於这样的突然袭击，
「好久不见，鹫三先生」
以岩石来说这样已经一击粉碎，但用手接着的阿一，就像没事发生般低头寒暄了。看到眼前的对手长相有白发皱纹就如八十歳的老人，是八重樫流的师范了雫的祖父，所以必须表示礼貌。
「嗯，好久不见，你来了。当自己家一样慢慢走吧」
「谢谢」
老人面无表情，把木刀用力压下，好像什麽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普通地欢迎阿一的鹫三开口道。相反，对阿一也习惯了，而且还给了他一个问候。
一时无言相互凝视的鹫三和阿一，果然还是若无其事地鹫三迅速收起木刀。
「雫在房间里吧。但是，还是学生的你们两个人在房间闭门不出，始终不是`太好。到起居室里来吧，有美味的点心啊。」
「啊～，是的，多谢」
阿一，看着背向道场返回的鹫三。在对刚刚会话内容感到为难的时候，新的杀气向阿一袭击！
虽然立刻，马上弯着腰。在阿一的头上，粗暴而且尖锐的暴风吹过。并且，弯着腰的阿一的视野边缘有着道袍裤脚的影子。这是一开始以阿一头为目标攻击，再用下段踢来攻击了。
避免被横向击飞，一边单手倒立的要领反向着陆阿一。那视线的前方，有着袭击者的姿态。
「啊～，阿一。你来了。慢慢的走」
「⋯⋯谢谢，虎一先生。打扰了。」
八重樫虎一。雫的父亲，八重樫流师范代。到底在哪里做成的，脸颊有着刀伤标志的帅哥中年。就像他父亲鹫三一样的台词，还是一样的表情，一边像什麽事也没有把木刀收起了。
那一瞬间，从旁边木刀正被高速投掷！快速摇摇头避开的阿一，在附近的灯笼的後面有咂嘴声的回响，这也被好好地听到了。
进而，紧接之後在阿一的背後，响起了「Zapa〜」的声音，在庭园的池中潜伏着的门生的一人，以暴乱一样的姿势投掷了无数手掌大小般的铁棒！
之後，他迅速地游走并提防着阿一，紧接之後，注意到有什麽，在空中的有什麽在停留着。这样的话，接下来的瞬间，院子里的从土里跑出来的木刀，是面上涂上泥土的年轻门生。小声地说「切，还想应该能杀死他」
听到这句话并半笑着一边落地的阿一，「唰」一声手臂高举把飞来的东西抓住。那手，把箭抓住了。那是由主屋的屋顶上射出，有一个门生模样的人在拿着弓
「我每次都这样想⋯⋯八重樫流派絶对应该是剑术道场吧？但倒不如说是忍术道场吗。」
「说什麽呢，阿一的你。忍术什麽的，怎会可能有。你是不是读了太多漫画吗？雫的伴侣是这样的东西，这样真令人困扰啊～」
好像什麽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弟子们很快返回道场，鹫三就一边嘟哝着，以不论如何也为难阿一的声音说了那样的话。
池塘里潜伏着的湿透的门生，唰唰地脱下的道服下黑色装扮了⋯⋯面上说「那又怎麽样？」的样子。一定是这样，被投掷的铁棒，跟以前在博物馆看的手里剑相似，而从正房屋顶上下来的门生，在绳索的尖端有着跟耙子一样的固定器和使用了附有用作下降的特殊道具，他们任何一人都没有发出脚步声，这一定是阿一的误解吧。
现在，阿一的眼前，用前倾姿势跑过的门生──所谓忍者跑，这也一定会误解的！（迷之声：YO！火影）
「阿一，欢迎光临！」
那个时候，八重樫道场的每个人的背影，没什麽说表情目送了阿一。稍微有点在木板上走路的声音。仔细看看，从正房走廊穿着华丽的水滴和服，小挥着手的身影。
阿一一边举起一只手打招呼一边走近，雫はますます表情をほころばせる。靠近来看，只不过是一点点也不过化妆。好歹，因为是把阿一邀来家来，所以稍微化妆了。（迷之声：这就应该是说雫的脸红红的，求大神赐教）
依旧是一些小地方惹人怜爱，由穿过八重樫家的门之後积累的种种不快感觉都烟消云散。
「果然，雫适合穿和服的。这是貌似不是纯粹的浴衣啊⋯⋯」
「嗯，嗯。拿到了缇奥设计试制的东西试用品。是由竜人族的服装跟和服的组合啊」
「原来如此，虽然是变态但有好的时装触角啊。就像给雫订定做的一样。而且，樱花色的也很像很合适」
「啊⋯⋯谢谢了」
雫轻轻碰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就像掩饰自己害臊般的。而这可能是意识到，得到表扬而感到喜悦但这不能帮她掩饰。在那里的是雫，平时威气凛凛的骑士，但是现在那边怎麽看都只是普通的恋爱中的女孩子。
刹那，阿一将手伸进怀里召唤附着消音器的迷你多纳。手也没有抽出，枪口从腋下向右侧面申去！一瞬间，空中裂开的无数的火花和金属声！
雫以「哈」的样子把视线转向枪口方向，不仔细看的话，就不会知道那小小隆起的地面，从那里有类似几个窥视用的小竹筒⋯⋯
显然，地面下依然有弟子们隐藏了。恐怕像这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地面下空洞，只要地面的伪装的盖子稍微抬起，就能从缝隙中用吹箭狙击吧。
「这⋯⋯喂，你们！还在做这样的事，给我出去！」
雫涨红了脸，提高怒声。他们没有回应雫，而是仅仅地下静静地移动，就那样在某处消失了。
雫愤怒地颤抖。阿一用稍微有点同情的眼神，一边问在意的事。
「啊，雫。你的家果然忍者的後裔什麽呢？这样的吧？」
「⋯⋯怎麽可能，我不认为的。在被召唤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八重樫流有那样的技术，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我被教的，也只有刀术和体术和投掷术」
「这不是『只有』的水平吧⋯⋯我的意思是，只是你不知道吗？『我啊，不知不觉间接受女忍者的训练吗？』之类的」
「我有追问了哦。八重樫流派是什麽来的啊？」
「答案是什麽？」
「平凡的剑术和稍微的杂技，听说的。」
「连女儿也保密吧⋯⋯」
那看着遥远的眼睛，「我的家族是什麽来的⋯⋯」嘟哝的雫，阿一以越来越同情的视线望向雫，八重樫家的谜──动作明显跟忍者一样，但外貌完全没有忍者影子，以及有没有想隐匿的打算？一想起这事就自然地苦笑起来了。
之後，知道祖父和父亲的袭击同时，雫也泪目谢罪了。总之到雫的房间去了，不过，这期间，墙壁的缝隙中有枪申出来，或在走廊突然出现陷阱，或在途中的墙壁突然转出面无表情的虎一并挥舞起小太刀，「唔，手滑了」以生硬的方式说出来，或在走廊拐角处柱子支点罢了，以离心力飞来轨道弯曲的锁鎌⋯⋯
「雫⋯⋯承认吧。你的家，是忍者宅邸。是忍者家族。」
「在一年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家有那样的装置之类的⋯⋯啊，爷爷！锁鎌是不行的吧！那个还插在墙壁上，明明真正吧！不是吗！？这样的还有什麽解释！」
转过和服的下摆，愤怒地向走廊的雫，但前方已经谁也没有。雫四肢着地晕倒了。从异世界回归了而且第一次知道了家人的背面的脸。看来雫之後在家里也要辛苦地承担她的命运。
「啊，雫。果然都是不去你的房间，去起居室好吗？鹫三先生也曾经说去起居室。如果这样的话，在进入你房间的瞬间，一定会有什麽被发动。我是没问题的，但你的重要的布娃娃收藏会被严重破壊的可能。」
「⋯⋯呜。在我的房间里，有那种奇妙的装置，我想应该没有吧。起居室里反而絶对会有什麽吧⋯⋯啊，阿一被袭击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生气！阿，在吃饭时间之前，都在我的房间里度过吧！如果被打扰的话，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
家人们一定在天花板或屋檐下或墙对面潜藏着吧，雫大声喊了。
然後来到了雫的房间。狭窄房间内有许多布娃娃坐镇。可爱的小东西和猫日历，淡桃色的窗帘，毛茸茸的靠垫。整个房间有着柔和的气氛，隐约的飘香。这真是一个女孩的房间。
雫的玻璃制的小丸桌子前放着浣熊的坐垫。阿一「ぷきゅ」一声坐了上去。异世界的魔王大人，坐下附着松弛角色的叫声坐垫上的身姿，在同学和异世界的人（特别是皇帝啦）看到的话，一定爆笑的吧。
「等着。现在准备茶和点心。」
「不，无所谓了。或者说，我不想自己一个被人服侍⋯⋯」
「谢谢。啊，没关系。我的房间安全地带所以⋯⋯」
雫语言堵塞的同时，在自己的房间是没问题的！但不能保证紧接之後，
「阿一先生，欢迎。老字号的羊羹。请慢用的」
这麽说，雫的母亲──雾乃带着茶和点心出现了。
从天花板上了跳下来！
「妈妈！？你从哪里下来了！？啊，从天花板的洞跳出尺！？那样的⋯⋯我家是机关屋是知道的，但自己的房间应该好好调查了⋯⋯」
斜望着愕然地仰望天花板的雫，还是好像什麽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嘻嘻地微笑的雾乃。就像大和抚子般柔软温和，但是让人感到意志坚定气氛那个样子，原来如此，确实雫的母亲。让人觉得当雫到了她这样的年纪，就一定会成为这样美丽的女性呢，或者让我们期待的女性。
但是，在预先穿着和服着的同时，而且一手拿着有装了茶水和小吃的托盘，但不要说是搞乱衣服，连一滴茶也没碰到衣服就从天花板上跳下来，已经是完全不普通。
「喂，喂，妈妈。这个时候，我的房间的天花板上推迟的话，妈妈应该是女忍者什麽的？啊，是吗？」
在今天这个瞬间，跟父亲和祖父完全没有回事的样子不同，母亲显示「那样」的表情，一半「妈妈，这是说谎？」，一半『妈妈，你也吗』，以什麽也说不出的心情，雫询问。
雫，雾乃也是那样，
「嗯，雫的话。阿一先生。喧闹的开心⋯⋯⋯对不起，阿一先生。这个孩子的话，一定为了阿一先生的爱好而竭尽全力的开玩笑了吧，不过⋯⋯正因为是天生认真，所以太没意思吧？向母亲问『女忍者？』是什麽呢？虽然是这样的孩子，但请不要放弃她。」
「⋯⋯请放心。完全没有这样意思。不如说，现在是同情心满满。雫，没问题吧？」
「不行，阿一。我已经想成为阿一家的孩子⋯⋯」
疲惫的老人一样的表情垂眉毛的雫，阿一竭尽全力好好做。那样的关系和睦的女儿和阿一的身影，雾乃「哎呀，父母面前雫的话。是的是的，妈妈要快逃啊。」从房间出去了。
当然，「ヒュパッ！」向天花板上跳起来了。
行动迅速的连声音也没有发出恢复原样的天花板，看到这的雫以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看了阿一。
「嗯，嘛，什麽啊⋯⋯就这样一点点，把雫也家的秘密告诉我了吧。从异世界回来了，能知道我的恋人都不知道的秘密⋯⋯真是太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吧⋯⋯⋯就当慢慢升级的感觉⋯⋯」
阿一地抚摸着被安慰雫。
阿一看着那样的她。在高中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和家方面的机关，一般很难想像到。但是，雫也并不是在说谎，如果是那样的话，鹫三们真的认真向雫隐藏着。
而且被召唤之前，向高中生传达了这样的事，或者，雫一辈子的可能性都没法实现而且要舍弃。
那麽这就是原因把自己的家的事向独生女或者孙子隐藏了。
雫在异世界的大迷宫暴露出真心。後来听了雫本人的话，阿一知道雫一直以来的事。严格的祖父，在雫显示剑术的才能的时候多麽高兴啊！周围的人们，对有多少雫期待。
所以，那个的结果，雫的真心或多或少被压抑了。
阿一，在第一次跟鹫三和虎一和见面的时候，想起了两个人说的话。
──啊，雫，已经没事了吗。
──对於你救了雫，真的很感谢
相比从异世界带回来的事，雫自己真心喜欢上阿一的事实，使其成长，两人从心底感谢的。连同安心一起渗出。
那时候阿一没听得太多，但能够估计出来。
或许，鹫三们，对雫学了八重樫流的事情感到後悔了吧。充分地拿着流派的才能的孙女，感到不高兴的人怎会可能有，父母给孩子期望这是自然的事。
所以，他们就注入热情去训练她，然後注意到的时候是家人也不气馁，形成了到哪里都把自我握杀雫。
那样的雫，看到鹫三们，一定感到开心，雫不再握杀自己，把剑术以外的事就不教。使其彻底隐匿了。
尽管它只是个猜测，但阿一确信那个是答案。
抚摸着雫的头，阿一一边用温柔的声音说。
「这可能是困扰的家庭，但不是一直在照顾你吗？」
「⋯⋯不否定」
好歹，雫总觉得也体谅。被隐藏起来，那个秘密在正常的情况也是很为难的东西，所以脸不由得綳着。
「那麽，母亲是女忍者的事就暂且放在一边」
「不，不可放置在一边的啦」
阿一的话越来越抹脸雫了，周围一点点展开着许多人的气息，注意到脸颊让拉痛苦的。
「当然了，家里的事情告诉雫说的也有吧⋯⋯有一半以上，是对我的考验。只是，一个後宫男对重要的女儿先生做的事吧。即使是笑容满面，雾乃小姐也应该唔会容许吧。」
「妈妈？据我所知，妈妈什麽的，我不认为⋯⋯」
「不，现在应该先处理一点事情。⋯⋯这茶或羊羹，放了点东西啊。是对我没有效果的毒物，这个感觉是想用麻痹药来杀掉我。令我有地方无法动弹，接着打算袭击吧」
「来呀妈────妈！！！对女儿的恋人给我做这样的事！！！给我适可而止，看我把你们都斩了了了了了～」
白天的八重樫家，怒发冲冠的雫的怒声响遍了全屋。拿着黑刀在手，跑出了房间去。
房间里留下了阿一，把最後一片的羊羹好好地品嚐到嘟哝着的。
「嗯，相比香织家的父亲，在力度方面，真的得救了」（迷之声：到底前一个番外发生了什麽事）
从院子里传来「爷爷和爸爸，妈妈，给我在那里正座吧！」啊，有什麽声音都消失了，什麽「小姐，您发疯了！求增援！」，什麽『大半，雫啊，技巧变好了！』或者，『现在只是制止雫！组阵！用四方千诛阵』，「大小姐离开了那小子！白虎队，趁着现在的家伙杀掉！」啊，那样种种声音的传来了。
阿一，感觉到自己逼近的复数的气息的同时，「地球也好异世界也好，也没大分别」吐出空洞的语言了。
此後，雫对自己的家的秘密也全部知道了呢，并且还阿雫的家人认可了⋯⋯
总之，八重樫流（里流派）的弟子们，跟异世界的兔耳们，非常合得来的说。


◎017　爱子的烦恼
疏密的杂草，陈旧的石垣，辽阔的青空，其他的地方，晒衣台，
用途不明生锈的鼓，路边，还有筋疲力尽靠在石垣旁的平民而已
（妈妈的自行车以外，没有改变啊～）
在走廊，蝉的叫声与风铃的凉爽一般音色的BGM，
脚ぷらぷら一边让壶哎～和的是，这家的长女──畑山爱子
那一天，从异世界的归来的爱子们，随後警察和媒体炒作是当然的事，
学校相关人员和行政部官员，连日做情况调查。
总之，集体失踪中唯一的大人。以及学生们幻想的经验谈，
同情的比率较高，社会人士对爱子，只有投向更严厉的视线而已
虽然这样说，事前协商过，异世界的事情，不说谎，直接把实话说出去
另外，爱子，自己周围也接受，让自己的「真相的话」等编造了再说，
结果，学生们讲述的内容和不变的说明也没有，作为一个社会人，相当丢脸的想法
当然，一部分学生被带回去了，学生们沉迷於「妄想」一事，
实际上是那样的事不可能的（译：指魔法），但爱子被追究责任，
开始变成了那个流言是强大的，或者，失踪了爱子本身也有责任吗？
这傻瓜的意见之前就开始出现了
神秘的失踪事件。犯人的行踪不明。没有回来的学生（译：指一些被杀的学生）
归国的学生们的妄想。对这些事情，谁负责任的话，无法平息了已故的所谓的替罪羔羊，
应该说爱子选中了吧（译：指替罪羔羊）
对连日的种种感觉厌倦了的爱子，周围被冲走的那样，成了集体失踪事件的责任者，
遭受的污名爱子不回应周围的要求，打算回应了。就遭强烈的抨击，
教师这个职业──不，社会人生命的终结，接受了。
这是，被连日报道的女儿的样子无法忍耐的爱子的父母，
说服了爱子回到老家来这样的事情也是原因之一吧
下了离开学生们身边的决心了，正好那个时候，惊人地，不自然的那样子，但是，
谁也不觉得有不可思议的异样，话题走向结束了
犯人当然是阿一。
网络和媒体，利用超大型认识办公室ファクト（译：不知这啥⋯）操作，强力，
不分青红皂白，强行把全世界的人们的意识干涉。
知道了那个的爱子，表情惊讶，阿一「之类的事⋯⋯」透露。
不管怎麽说，阿一做的事，是世界规模的洗脑。故事里出现的邪恶组织才做的壊事。
但是，对在各种意义上憔悴爱子，阿一耸肩，说
「冤枉，随意地接受了流言的世间不好。反击吞噬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也就是说，向爱子出手的是世间的流言，是阿一的敌人。杀不了，所以接受的洗脑吧，
是这样的。好奇心又不负责任的发言啦，自己的亲人伤害了，所以当然的惩罚吧
被那样说了，爱子，已经什麽都不能说。世间不负责任的流言什麽的，
不要离开我，我不能容忍的。迷上了对方，这麽说的。为此，全世界的意识在手中了。
魔王大人，霸道达到极点。已经，不管说什麽了，阿一是不会停止的吧。
爱子，无力地垂肩膀的同时，即使如此内心痒痒的，轻飘飘似的，而且内心像针灸呜呜。
这样的感觉，感觉苦闷的。结果就这样，爱子在阿一们的学校复职。
而且，学生们一捆，行政方面的斡旋也有，阿一们的特殊班级中的班主任职位还收到了。
被召唤前，担任班级的不只是当过老师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成功的。
那麽，就这样顺利，在异世界比生命重要的学生们和分离时的事情，
也不是原来的爱子能接受的，在这里，一个困境诞生了
那就是──我，是老师。阿一你是学生⋯⋯虽然事到如今。
是的，我和阿一的关系明确想起了。当然，神话决战之後，多次阿一在热情的夜晚中度过了。
所以现在真～更奇怪的话。但是，就这样，日本是在地球，实际上教职复归了的话，
站在台上，台下那里入席学生是阿一的身姿的话⋯⋯
──我呀，什麽事啊啊啊啊啊啊。对学生出手什麽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个人，翻滚了。天生一本正经，对教职不寻常的诚意，日常生活回到平静的话，
爱子的精神，在五寸钉毫不留情的明，在さぐっ大头针点～口～梳子来的。（译：看不明白⋯）
阿一自然，同时避免，但是，月们卿卿我我的情景是痛苦和不满的，
但是果然还是有罪恶感之类的啊，避免干扰阿一了⋯⋯完成这种非常麻烦人的。
这几个月，和阿一一起的时间，就连正面对话也没有。阿一，
这个世界的行政官们的战斗和异世界的大门托达斯和更容易而开的办公室ファクト制作、
月们用自己的手来养活的生意关系而奔走着，忙碌的日子，所以来跟爱子见面也没有。
──寂寞
老老实实的爱子的真心。
──但是，老师和学生，之类的⋯⋯果然⋯⋯
与此同时，烦人的真心。
果然，我和阿──你是⋯⋯呜，年纪的差距⋯⋯立场也有⋯⋯
非常烦人的真心。
那种苦闷的想法一边抱头，阿一的周围已经有十分有魅力的女孩子们的事情，
像我这样的半老靠边也许⋯⋯这样的结论，一边接近利用暑假回家探亲的爱子
「喂，爱子。真是愚蠢的脸色。灵魂脱落了吧？」
「脱落，复原的没关系哟，妈妈」
确实，如果没有问题，那麽神代魔法。母亲相信吗就另当别论了。
女儿的，对～。回答惊讶的表情一边，爱子的母亲──昭子，「西瓜，吃吗？」
爱子，ゴロン和寝転がり骨碌滚到桌子，直接去了。无言的回答「吃」
一边沐浴电风扇的风，等待片刻。昭子切成漂亮的三角形的西瓜就被送来了。
金鑫变冷了，水润，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爱子，
附属的牙签西瓜的种子ほじほじ后，ぱくっ和尖端口咬住了。（译：这不明白⋯）
口中蔓延的温柔甜美的感觉，爱子的表情真啊～绽。外观完全就是小学生⋯⋯
童颜在此达到极点。非常，２６歳的大人的女人是看不见的。
魔力这东西觉醒之後，不知为什麽，皮肤的情形在良好的颇る付き，爱子年幼外表的原因吧。
「⋯⋯这麽做的话，稍微到前，电视上的球迷很多悲壮的决心，决定着孩子看不见啊。」
「媒体可怕。官员先生可怕。教育委员会可怕⋯⋯神的使徒战斗的人，还强。」
「魔法比世间大人的流言的方式，看不见的流言，也许的确可怕啊。但是，不好吗。
你跟最棒的王子相遇走运吧？」
「⋯⋯王子啊，妈妈。说是恶魔。倒不如，魔王大人⋯⋯」
「什麽都好，不过，马马虎虎，女儿的恩人先生见不了面。爸爸，爷爷，我们也非常担心的啊？」
「吧，嗯⋯⋯暂且，考虑一下」
爱子摇摆不定的态度，对昭子是炫耀，吐出了叹息。
爱子的家庭构成是父母、外祖父母。家是水果农家，父亲是农家的养老女婿。
现在，暑假回来的女儿，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帮你～一边说，精神的做农业去。
那样的田地山家，现在，不如说是最近，有非常在意的事。
那是，和爱子的「恋人」有关。
那一天，与学生一起失踪的女儿跑回来的日子。
当然，情况说明的田地山家的每个人，最初是不相信，
但爱子的魔法，田地山家的农田被改善了，商品也最高等级的东西了，
细小的事，不错吧！相信了爱子去异世界的经过。
这个故事中，明确表示有恋人了的女儿。
亏回了日本的那个「他」什麽的的福，刚才的爱子暂时陷入某种情况。
把骚动静静的镇压了的那个「他」。是女儿的恩人，下定决心的人的话，
希望一定要介绍，但不知为什麽，爱子那犹豫不决啦，我不答应。
或者，厉害的人物呢，不过，总是从脖子项链上挂着戒指笑嘻嘻的，
笑着看手机，和谁打电话一边脚巴塔巴塔，脸的懒散，就像想起什麽开心事一样痴情（的脸）
遗憾的女儿的身影，从心底想了解对方的事。
不知为什麽，初中完全成长停止，女儿的将来没有浮起的话⋯
如此担心的爱子的家人，也有被介绍女儿选的人的期待。
但是，果然，爱子多久也摇摆不定的态度⋯⋯
「真是的，那样的话，是在逃避『他』啊？」
「呜！？」
现在，正在烦恼和他的关系中，母亲放出的可怕的忠告，爱子不禁胸压提高了呻吟声。
「好不容易回来了，也不帮忙做家务整天呆呆的。反正，因为对『他』的苦闷，
当作返乡的藉口逃出来了吧？啊，还是『他』逃跑了，所以伤心回家了⋯⋯」
「哪有的说，妈妈。我，这，这个，恋人之类的，没有⋯⋯」
视线游移，声音很小、西瓜种子高速咻咻的吐出爱子。
爱子，一家人想要理解「他」──想要被介绍。但是，果然，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指的是家人也好，不，正因为是家人所以非常辛苦的⋯⋯
在内心，「恋人，而是已经是新娘了，所以不说谎⋯⋯」辩解似的，这样的嘟哝。
「⋯⋯恩，好啊。你也有各种各样的吧，你也已经不是小孩了。
然而，『他』是什麽人，我们随时都欢迎哦。」
「⋯⋯嗯。」
昭子放弃了，爱子抓着西瓜的手有点松弛。
渗出松了一口气的气氛的女儿，昭子一边苦笑改变话题。
「这麽说来，今年也要祭祀啊。很难得，换浴衣来看？
已经多少年没去了吧？你最喜欢在山城的老爷爷做的棉花糖了不是吗？」
「啊，话说回来，到这样的时期了啊⋯⋯是说，山城的爷爷，还活着吗⋯⋯」
「你很失礼啊。」
「因为，我高中生的时候，已经超过九十歳了吧？」
「嗯，今年，一百零二歳。」
「那，因此，庙会的摊位还在吗？没事吧？不会制作棉花糖中升天吧？」
「你真是失礼了。现在很健壮啊。本人也说了还能活三十年。」
「挑战金氏世界纪录的打算吗？」
说这些话的同时，爱子，为了心中的疙瘩去散散心，参加了当地怀念的庙会。
傍晚，美丽的夕阳在河边的对面的山间消失的时候，
爱子身穿樱花色的浴衣在门口。手上有一个可爱的钱袋，
脚下是凉爽的草鞋。穿着浴衣，
比平时年幼的容貌变更加光泽，有些成熟。
（译：普段の幼い容貌に多少なりとも艶が宿るのは、日本人故だろうか。不会⋯）
「真是一个人去吗？」
昭子一边感到疑问一边问。
「嗯。适当地闲逛。爸爸们也去帮忙了，去适当地露出脸来」
「是⋯⋯虽说是乡下，但是并不是没有笨蛋所以要小心。
特别是，祭祀的日子欢闹的人。」
「我知道啊。真的，事到如今，就算遇到痞子也不会怎样。」
「别傲慢。这样的话，打电话要太一君一起去？」
「嗯，真的不要紧。大体上，太一君这样被传唤，会生气吧？」
古川太一，是爱子的青梅竹马的青年。
从以前开始，古川家和畑山家很近，农场相邻所以家族也相识。
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直在同一所学校，知心的伙伴。
青春期特有的种种，有个时期相互保持距离过，随着成长保持的距离也慢慢消失，
长期休假彼此回老家见面，说笑的关系。
太一，在外县的大学毕业之後，就在公司工作了，但是父亲曾经一度住院後退休，
这一年半前就回家继任农业。因此，驱使着当地的青年团的人帮忙这次的庙会⋯⋯
「是吗？太一君的话尽情地撒娇啦。嘛，太残酷的啊。」
「是啊。太一君是性格好，但是一直撒娇的话果然生气。」
「不是这个意思⋯⋯嘛，父母会出场吧」
「？？」
对母亲的意味深长的言行歪头的爱子。但是，昭子似乎不打算说更多了，
所以就那样往庙会走去。
习惯乡下的道路，悠闲地走。走在夜晚的街上经常能看到满天星在闪着，
水田里放松的青蛙和在树木上的燃烧生命的蝉在合唱给夜晚增添色彩。
（是说，就连空气清澈的情况，也不如托达斯⋯⋯）
自言自语，但是在脑海里循环的是异世界的日子。
像戏剧一般鲜明地想起的是⋯⋯那个再会，以及不期望的结果，
并且救助了自己生命的吻。
（呜⋯⋯⋯⋯）
被神之使徒幽闭在高塔的顶部，真像故事里的公主一样。
并且，消除了自己的不安和焦躁的他来救我，海拔八千米的战斗。
看到自己所引起的结果後难看地呕吐，自己被看到那样难看的身姿，
反而被照顾了。
此後，再慰灵碑的旁边被赠送了语言这件事，爱子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吧。
刚才的救出剧，是肉体的救济的话，那黄昏的慰灵碑前的事情，无疑是心的救济。
回想起来，已经从那个时候开始，陷入爱情之中吧。
（啊⋯⋯）
然後，魔王城的神话决战的经过⋯⋯被赠送的东西。
那样攻击的结果，投降了似的，或者困惑似的微笑，（译：指爱子要阿一叫名子）
他开始，爱子自己──成为魔王的妻子的证明所送的戒指。
爱子，手伸进入浴衣的胸部打开了戒指的连锁，手指透过浴衣抓住。
然後想起矮小的自己，也许是一生没有缘分也说不定了，晚上的种种。
只要想起就像猴子脸一般红了。那，那是⋯⋯太厉害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夜晚的道路，一个人变得满脸通红的同时倒在地面的爱子。从旁人来看就像个可疑的人。
这样，即使突然满脑阿一的事，本人还是在想这种关系持续下去真的好吗，
抱着这样的内心纠葛（笑）的缘故，新娘听到肯定吃惊吧。
在异世界中，被人们称为女神，漂亮地煽动，为了学生和国王对抗最大宗教的教皇（神）的女教师，其实是超恋爱的麻烦系。
「爱酱？做什麽啊？」
「哦嘿！？」
突然打招呼的声音，爱子咻地飞回现实。回以奇怪的声音。
这次是不同意义的脸红的同时，视线転向声音的方向，
那里是短袖Ｔ恤再卷起袖子到肩膀的一个个子高高的，健壮体格的青年。
「这是，太一君⋯⋯别吓唬人。」
「不，在夜路上一个人，各种表情的爱酱，比较令人惊讶，不过⋯⋯」
一边搔脸颊，一边和爱子用「爱酱」这个昵称称呼的那个青年，这样称呼爱子的只有古川太一这样的人了。
「那是忘记⋯⋯比起那个，太一君，在这种地方怎麽了？不是在帮庙会了啊？」
「呃～，不是那样，不过⋯⋯爱酱来庙会。你看，这样的日子，愚蠢的家伙也会出现」
「难道说，特意来接我的？」
「嗯，是啊」
「是这样啊，呵呵，谢谢」
以前开始就知道太一常常若无其事的做「好人」了，
爱子的心暖烘烘的同时，微笑着感谢。然後，不知为什麽，
把脸用手覆盖的太一青年。（译：被萌杀⋯）
「哎？怎麽了吗？」
不知原因爱子，被着急了似的太一带着往庙会的方向走去。
「那，这样说的话，浴衣。穿了啊。」
突然转变话题了，不过爱子回应特定的对话，所以无需担心。
（译：简而言之就是不用担心被爱子发现太一在害羞）
「嗯。这样的气氛很重要。好不容易隔了好久的节日。」
「是啊，是啊。⋯⋯⋯⋯那个，怎麽说呢，很适合的」
「是吗？谢谢」
太一的称赞，爱子坦率的说，有点太直接普通的谢了。
这样一喜一忧的话一年没有了吧。⋯⋯但也取决於对方。
太一，有点突然无力的同时，尽管如此也继续关於回忆对话。
那样的二人，不久进入庙会的热闹与人群中了。
那里，邻居叔叔知道以前的两个人，还被大妈笑，
而且即使说不是那种关系也没用，一边平静对应的爱子，
那样太一看着爱子的脸颊，遗憾那个的样子，青年团的伙伴用同情的眼神望向太一⋯⋯
（这边不是很会，总之就是被叔叔和大妈挪揄，结果爱子平静对应）
山城的爷爷，用棉花糖的艺术露一手，或遇见爱子同龄的女性，
那个女性带着孩子，爱子多麽复杂的心情，或者一半调侃一半开玩笑说〜如果你结婚就有，
头脑中浮现出阿一的事了，但有点羞愧却又没有否定的爱子，
太一が无駄に气合いを入れたり⋯⋯（译：不会，就是说太一浪费用心⋯应该吧）
就这样那样，和爱子隔了好久的参加当地的祭祀充分的享受了。
还很热闹的气氛的祭祀的背景，爱子休息时，顺便坐在境内的阳台上。
一旁，是青年团的一员，明明爱子在祭祀巡回的时候，一直跟过来了，
而且现在也会帮忙去看太一。（译：不会⋯就是去找太一⋯应该吧）
无言的空间，听着节日的喧嚣，爱子脚一边摇摆一边朝夜天仰望。
盛夏来临，但境内通风很好，夜晚的风滋润肌肤上的汗的感觉很好。
自然的感觉，心情舒畅的爱子眯着眼睛，太一看呆了⋯⋯
一拍後，突然回到自我的样子，自己拍打自己的脸颊。
パンッという干いた良い音に、ギョッとして爱子が视线を向ける。
（译：抱歉，又不会⋯应该是和爱子对上视线）
对那样的爱子，太一，紧张的开了口。
「啊，爱酱。最近，已经不要了紧吗？你看，到之前为止，还有谣言吧？」
「嗯，没事。已经结束了。现在，一般教师。」
「是吗？。不过，爱酱担任班主任的是那个班吧？这样的话，
爱酱又会成为众矢之的，不做不也可以吗？」
「⋯⋯你想说什麽啊？」
觉得奇怪的爱子，太一的视线彷徨，但紧接之後，好好地看着爱子的眼睛说了
「真是的，充分的吗？已经充分为学生们而努力了吧？」
「所以，和阿姨们说的一样⋯⋯回到这边来吧」
「⋯⋯」
没有回答，这个话题不想回答，爱子继续举步向前，太一着急的说。
「另外，教师的话在那边不做也行吧？在这边找不也是挺好的吗？」
「那样是不行的唷。我也有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希望跟孩子们在一起」
「那麽，孩子们毕业之後呢？」
「那个是⋯⋯但是，即使如此我也想继续，因为我感激那所学校」
「那样的事⋯只是把归还者收容在一处而已吧？不如说，孩子们毕业後，
还会被需要吗？那样的话，被抛弃之前，在这边求职比较好吧。
如果是爱酱，在这边的话熟人也比较多，某种程度也比较方便吧。」
「可能就像你说的一样⋯⋯还有，之前的事情。」
爱子的微妙的态度，太一终於焦急的站了起来。
「⋯⋯爱酱你在意的是，对学校的人情啦，还有学生们的责任，难道不是吗？」
「诶？」
「爱酱你在意的其实是⋯⋯恋人的事吧？」
「喂，说什麽⋯⋯我才没有恋人什麽的⋯⋯」
「别想掩饰，只是爱酱你自己认为有隐藏好。但是阿姨们跟我早就知道了。
失踪期间，相爱的人会自然的恋爱。而且，那个恋人⋯⋯是你的学生。」
「！！！！？」
爱子：「为什麽，那！？」，真是易懂的反应。爱子太坦率了，
太一一脸无法形容的表情，一边继续说。
「爱酱从以前就不擅长隐瞒。一看就明白了。而且，在失踪期间相恋了，
而且还是无法介绍给父母关系，爱子被这样关系产生的罪恶感和伦理观刺激⋯⋯
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只有可能是学生吧。」
「⋯⋯太一君。从什麽时候开始当名侦探了？」爱子一副愕然的样子
太一「不只是我，阿姨们也知道了」
连母亲也知道了，听到这的爱子终於开始抱头了。
看到那样的爱子，太一充满决意的说
「学生和教师之类的⋯⋯你明白的吧，爱酱」
「哎！」
「爱酱明明那麽痛苦不是吗。失踪期间究竟发生了什麽，我不知道，
但是这是不正常的吧？所以，只是一时的迷惑。我不会在意」
「太一君？」
接近爱子，太一依然用认真的眼神凝视着爱子。爱子被吓退一步，
如果爱子剩余价值减少，那个份儿，太一隔装了。
（译：爱子が下がれば、その分、太一が间合いを诘めた 这句不会⋯）
「爱酱，把那麽不纯洁的关系结束了吧。我为此回来了，让我们从头开始。
最初也许会感觉寂寞⋯⋯不过今後我就在你的身边」
「太一君，你在说什麽⋯⋯」
「我一开始是因为父亲的病而回来的，但是现在不同。父亲的病一周就治好了⋯⋯
其实，爱酱失踪後，也没心情工作，因此，正式为了搜索而把工作辞掉了。」
「是，是这样的吗？」
听到不知道的事实，爱子眼睛瞪大。然後，注意到这里太一所说的一连串的话，
是用什麽样的心情说出来的东西，在怎麽迟钝的爱子也察觉到了。实际上，到现在，
这种可能性一点也没有考虑过的爱子感到惊愕了。
「我听说爱酱失踪了之後，我钝时还以为是心脏粉碎了。就在那个时候，
我意识到了，爱酱对我来说是多麽重要的存在。」
「这是，太一君，总之，先冷静下来吧？」
「我会冷静下来啊。爱酱快回来。和我结婚吧。珍惜彼此一直在一起吧！」
「不，稍等一下！太过突然了！我对太一君的事，这样的事──」
「和恋人好好地说吧？」
「！」
「不可能在一起。对方还只是孩子。只有爱情是没有办法幸福的。
如果是我的话，也可以继承家业。我们絶对会顺利的。」
爱子的背已经靠到院内的柱子上了。紧接着是逼近的太一，忽然抓住爱子的肩膀。
太一的瞳孔是爱子至今为止从没看过般认真，诚实溢出，也包括了让人烧伤般的热情。
是的，这就是爱子，异世界召唤前没有情人，即使现在还像兄妹一样，
根据不同的情况，心被夺走了也说不定。知道我的青梅竹马是「男人」
台词和包含着疼痛一样的心情也没有了⋯⋯
或者说，非常的冷静，感觉有点危险的劝说非常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的思念相撞，爱子的脑海中闪过了，他的事⋯⋯
「阿一君⋯⋯」
「爱酱」
不由得轻声细语般泄漏的名字，太一皱眉在想的瞬间，爱子一口气拉开距离。
稍微用些强硬的手段，但是心爱的女人被不纯洁的关系所困，怎样恢复到正常呢？
⋯⋯或者说是嫉妒⋯⋯
连续的惊愕，对他的思念导致意识飞出了的爱子反应晚了，虽然立刻就拧身⋯⋯
不过，後面是柱子，双肩被压着，没有办法避开太一！
因此，对抗对普通人来说有点危险的力气的同时，也不由得，内心再一次，像是求救般大叫了。
（译：只爱子被压着 没法反抗）
（阿一君！）
「哦，爱子」
「诶？」
「诶？」
太一和爱子，露出同样的声音。然後，在太一接近爱子前的一瞬间，
太一突然被停止了。不，阻止了。颈部从背後被抓起。
讨厌这样的声音。（译：メリッという嫌な音がなる 不会⋯）
「是，是，是谁。在做什麽啊！？」
「喂喂，那是我的台词吧？对我的女人做什麽啊？」
之後，太一的身姿消失了。不，是像错觉一般的气势，往後面飞了。
絶妙的火候，脖子似乎往奇怪的方向弯曲等等。在地上剧烈咳嗽。
那样的太一斜楞着眼睛，以及爱子一边目瞪口呆注视着眼前的人物。
「哈，阿一同学？」
「啊啊，是我。」
「那，为什麽在这里呢？」
「因为这里有爱子在？」
「不，为什麽是疑问的形式，像哪里的登山家一样的说⋯⋯」
看着困惑的爱子，阿一露出了苦笑。
「最近考虑过多啊。也没说话的时间，而且这个时候回家探亲。
在父母的劝说下困难的决定，也被认为就打算拜访了。
（译：不会翻⋯意思是爱子还不敢跟父母说阿一的事 阿一就直接跑来了）
所以，为了转移使用了罗针盘，难道说，一个人寂寞的参加庙会，
我以为有事所以飞过来⋯⋯ 结果没事就好了呢」
阿一的眼睛细眯，被丢到後面的太一站了起来，而且一边摸着喉咙一边瞪阿一。
因此，阿一担心自己而油然而生的喜悦涌上的同时，
刚才被看到了的猛烈的羞耻和焦躁的记忆也涌上来了。
「啊，那，那是不同的哦！太一君的事，不是这样的！我，我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
「啊～，嗯，是这样啊⋯⋯」
太一带着一脸无法形容的表情走了过来。爱的女人全力否定──不由自主地压着胸口。
「但是最近和我的事有各种各样烦恼吧？学生和教师，
令人担忧不休的关系 ⋯⋯时至今日现在的关系也不想改变」
「是你！？」
爱子把手放在胸前。青梅竹马行为很相似。这个事实让阿一苦笑加深，（译：指２人把手放在胸前）
阿一突然从爱子的後面出现。听见「哈，阿一君！？」接者「你说」
阿一从後面抱住爱子，用稍稍感到惊讶的声音说。
「爱子在意的关系之类的，还不到一年吧。尽管如此，如果在意的话，
那到时直接会谈就行了吧？爱子希望的话，那麽我是无所谓的」
（译：指交往没有一年 直接去拜访父母也无所谓）
「啊，是吧，那是⋯⋯，但是我的年龄相当年长⋯⋯」
「⋯⋯爱子，这就别说了。尤其这句话絶对不要月面前说啊。
在一万米的高空旅行，不想做的吧？」
「啊⋯⋯」
仔细想想，年龄差等⋯⋯⋯絶对不可以说出口。
「本来。人类就是往往朝各种各样方向的思考的傻瓜，不过，爱子在其中更是典型。
这样的人常常在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那麽拘泥『自己是老师』的话，
就像以前一样劝谏我」
「呜，真没面子⋯⋯」
「这是真的啊⋯⋯你以为我是谁呢？得到爱子的时候，宣言了吧？」
爱子回忆当时发生的事。神话决战之後一个月，自己向阿一告白了。
那时候接受了──魔王大人的条件。
──一旦决定之後就再也跑不了了。
魔王的女人，是没有「分手」这个概念的。即使爱子讨厌，也无法逃离阿一。
即使有什麽情况吧，也没有分手的可能性，一边接受最爱以外的女人是可能的。
那是没有常识的阿一养着复数女人的最低限度的界限。
对彼此献出一生。
因此，爱子的伦理啦，常识啦那样的东西，这样烦恼的是没有意义的。
爱子已经把身和心都献给了魔王。
因此，一生都无法离开魔王大人。
「知道了？」
「⋯⋯是的」
被阿一问唯一一句话，爱子堕落了。一边满脸通红一边猛烈的点头。
在那里的太一用严厉的视线一边看着那样的爱子一边向阿一开口。
「⋯⋯你。离开爱酱。你是爱的学生吧？你现在还是学生，所以不清楚，
你的存在对爱酱是折磨。虽然心情明白，不过世间是不会接受的──」
「谢谢您的忠告。只是以有良知的大人自居，程序弄错太多了。
对我的女人出手的时候完全没有说服力。是爱子的青梅竹马的话，
犬神家的地方⋯⋯嘛，这次就原谅你。放弃爱子的事，随便找个老婆吧。」
（译：犬神家にしてるところだが 不会⋯）
被年歳比自己小的，而且还是学生的男人，阿一说的话一针见血，太一张大嘴巴。
然後，脸色变绿，或者变成红色接着怒吼
「喂！」
「啊！？」
爱子眼前的景象说不出话来。阿一把手伸向爱子的浴衣的胸口！多麽没有道理！简直是恶魔！
阿一从胸口轻巧地把爱子的项链上的戒指取出了。而且还是在像家人一般的青梅竹马面前，
看着害羞爱子，太一满脸眼泪＋怒目而视，不过就这种程度对阿一根本没影响。
「已经为时已晚了。我和爱子是恋人，不如说，
已经是我的老婆了。包括身体和心」
「你啊，你啊」
完全就是反派角色的台词。无论怎麽看都像是诚实青年的青梅竹马被壊男人抢走一般的构图，
爱子心中的台词一定是「不要再为我而争炒了！」吧？。
说那样的事的瞬间一定会受到阿一的爱的铁爪吧。
在太一的感情快要爆发的时候，阿一用冷冰冰的表情说了。
「自作自受吧」
「什！？」
「你有着我所没有的强力的武器。就是从幼儿时期和爱子度过的时间和生活环境，
以为成人之後也会一直在一起的吧？有的是和爱子交流感情的机会。但是，
你把一切都放跑了。不要找藉口。你没有朝向爱子的心，（译：指没资格跟爱子告白）
『回去的理由』变成了爱子。结果就只是那种程度的东西。」
无法反驳。被夺走的是──意想不到的分别。比谁都接近爱子的位置，
但是因为以为会一直在一起而没进行斗争。因此在不知不觉间，
爱子到了手够不到远处去了。
在阿一的说教之後。毫不留情的毁灭敌人，即使是讨厌的对手，对方说的话也没有无视，
粉碎时仍然不能忽视。那是阿一的爱子出手的对象，这麽语言叩きつける很少。
仔细一看，太一刚才那麽华丽的被丢出去却没有受伤。
（因为是我的青梅竹马所以⋯⋯）
应该是那样的吧。
爱子用羞答答的表情把紧缩的头抬起来。接着用自己的手臂悄悄的抱紧了阿一。
阿一没有反抗。踏出一步的爱子，静静的开口。
「太一君，还有担心的大家，谢谢。」
「爱酱⋯⋯」
「但是，我无法回应太一君的思念。因为我眼中没有太一君」
「⋯⋯所以说，那家伙──」
「嗯。我想着阿一君。有着各种各样烦恼⋯⋯ 不过现在。想起来自己该怎麽做了。」
「那是不行的⋯⋯世间不会承认。」
「嗯，我知道。但是没办法啊。我喜欢的人是无可救药程度的恶魔，世间，就连世界也神也敌不过。我也是恶女啊。」
「⋯⋯恶女。是最不适合爱酱的词啊」
「但是，你想错了」
「啊，是吗。从最初就像那家伙说的那样，『为时已晚』了？」
爱子露出苦笑。即使在街头。太一与阿一也互相瞪视。
一脸凉爽的接受阿一。看着自己的程度，好像并不是不明白，
然後，就再刚才被言语抨击，而且，腕力无论如何也比不了的事也被亲身灌输了，
太一瞪了阿一一会儿後，突然把肩膀放松了。然後无言的走出去了。
「和青梅竹马的关系不好，也许会⋯⋯」
「不，没问题的。有点花费时间，总有一日会回到兄妹般的关系。」
「是吗⋯⋯，再一次对爱子出手的话，犬神家をしない自信はないな」
「⋯⋯为什麽，犬神家に拘るんですか？」
（译：不会⋯ 犬神家是啥啊？！）
因为阿一的话而苦笑的爱子，一拍之後，转过身来向阿一低头。
「对奇怪的烦恼犹豫不决的事，因此被担心了真的对不起。今天来见我，谢谢你」
「啊，你的道歉确实收到了。之前也说过，我喜欢爱子那样的地方，所以不要太在意」
「哎？那、那样的地方？
突然被说『喜欢』的话，爱子脸又红了。那麽爱子和阿一曾经在海利希王国的慰灵碑前，烦恼的爱子被问了。那是，刚刚才在爱子回忆中。清晰地烙上的一定是对阿一的思念，明确的珍贵回忆。
『拚命猛跑的地方也好，失败啦自己的矛盾，脑筋也注意到的地方，但忍受自己的结论找到前进的地方，是我觉得爱子耀眼的地方，我觉得很可爱感觉的地方。所以爱子这样就好』
『⋯⋯话这样的话，犯规。』
把头低下来不让阿一看见的爱子。不过即使看不见，很容易想像那张羞耻又欢喜的脸。
就是因为清楚这一点，微妙地忍住笑的阿一，还是真是个壊男人。
『那麽，去爱子的家里吗？。跟你父母打招呼。』
「哎？」
就像去那儿的便利店吧一般然的话，爱子回头。
「烦恼解决了，已经没有理由不介绍的吧？总有一天要打招呼的，把你送到家里去，顺便也见个面吧。今天已经很晚了，正式的问候明天做也行」
「啊，还是老样子，这什麽行动力⋯⋯不，不，怎麽说呢，下次再打招呼⋯⋯我也要有心理准备的说⋯⋯」
「嗯，爱子的家有点远⋯⋯恩？爸爸有来庙会？就在附近。好，顺便问候和给钱吧？」
「啊，有点什麽，用罗针盘之类的吗？！啊，请不要去！你要跟爸爸说什麽？！」
「当然就是『岳父先生，女儿给我。不允许反驳』。经典吧？」
「哪里！？」
「或者说，爱子。很在意的，不过，为什麽对我用敬语？轻松说话啊」
「诶？那，那个，总觉得气氛⋯⋯啊，下次再谈！这里有很多从以前就认识熟人哦！在这样的地方对爸爸说那样的话⋯⋯明天就在邻居间传遍了！」
「我会好好地考虑再说。⋯⋯嘛，一分钟也没有的。噢，那老头啊。第一印象很重要的。总之，把店里的商品买爆吧」
「请等一下！稍等⋯⋯明白了！明白了！没有好好用敬语的话就别去！」
爱子ギャースギャース吵嚷说，阿一恰如其分的接待的同时用无畏的微笑往家人方向突进。
自然，爱子紧紧抱住阿一的手臂，那样的爱子就像是被阿一抱在怀里一边前进，所以嘈杂度和关注度MAX！
邻居的太太们，疼爱爱子的老婆婆们，「哎呀嘛！」一边说一边看着两人。
然後，终於，对着发现自己的阿一抱着女儿过来的爱子的父亲，睁大眼睛表情惊愕後，接受了什麽似的露出苦笑。之後，在庙会的正中央，阿一大声宣言自己是爱子的男人，受到热烈的掌声和喝采，羞耻到打算逃出的爱子被阿一用公主抱拘束了，果然涌起了欢呼声。
在爱子的父亲和祖父的面前露面，就那样到田地山家打扰的阿一，和昭子以及祖母一起会面，自己说了有爱子以外的妻子。
在白崎家和八重樫家的种种，阿一以为一定会被拒絶与愤怒吧，不过，意外地都从父母，祖父母到田地山家的每个人都接受阿一。当然，皱起眉头也不是没有，
尊重已经长大的女儿的思念，比什麽都重要，多次从危机中拯救了女儿的事一直被感谢，和阿一的信赖联系在一起了。
承蒙田地山家的厚意，阿一直接过夜了，第二天用门把南云家的人带来田地山家访问，与月们说的「爱子一起」这个词相结合，信赖更提高了。
此後，田地山家和南云家之间的家族交往⋯⋯
在爱子住的当地，土地和季节都没有关系，所有的作物都开花结果
「奇迹的土地」被称为传遍了，一定是因为「豊穣女神」一家和「异世界的魔王」一家混合了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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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の深渊卿から  序章
不应该会这样的。
这句话，恐怕没有一个例外，所有人都在人生中说过，或者是想过吧。
看着理想，定下目标，下定决心，然後认真地，向自己想要的未来迈进。
但是，所谓的人生，以及世界，却非常的壊心眼。很理所当然地，以为走右边才是正确的时候，结果左边才是正确的，以为走左边是正确的时候，右边才是正确的，在重要的时刻总是会发生些预想不到的事情。就算想着这不合理，这不可能，太不讲理了，也会像是被暴洪所吞噬般，被荒谬的激流所翻弄，像是流木般被抛到名为现实的岸边上。
那些梦想破灭，心灵摧折，被玩弄成一块烂木的人，会再次站起来前进，还是说会被沙粒（现实）所埋没，然後消失⋯⋯都要看他们本人的选择。不过，大多数都会有救赎者出现。说不定会有人把沙拨开，用手把埋在沙堆下的身体拉出来。说不定也会有人在他们的伤口癒合为止，都一心照顾他们。
但是⋯
（一定不会，有人来救我。也絶对不可以有人来救。啊啊，我都，干了些甚麽⋯）
在後备品仓库中的金属制的棚子上紧迫地摆着纸皮箱和备用品。用来一时保存从大仓库里拿出来的备用品的那个并非很广阔的地方，一个少女抱膝坐着。
突然而来的一声巨大的冲击音，令那名少女的身体震颤了一下。咚咚咚地，冲击声不断响彻整个仓库。某个人在外面殴打着备品库的门扉。少女战战兢兢地抬起脸来。
比起可爱──更应该说那少女漂亮。年龄大约是十六，十七吧。金色的头发被发带绑成单马尾，看起来就像是一双擅长恶作剧的猫的高挑眼被长长的眉毛和翡翠色的瞳孔所衬托。身材总体来说比较苗条，从裙子里伸出的细而长的双腿被黑丝所包裹。以少女的容姿，就算是当模特也不奇怪。
不过，少女絶非模特的事实就已经被普通的少女不会穿的那件衣服显示出来了。没错，在衬衫之上，她还穿着一件【白衣】
看那白衣的保存度，还有不知为何令人感觉到「很适合」的穿惯了的样子，就知道很明显不是被甚麽人强迫穿上或是因为有些稍微特殊的兴趣而穿上的。
「咚！」再次响起的一声强烈的的冲击声，令衣装稍微有点奇异的少女「咿」发出了悲呜，并双手抱头。她缩起身体，很明显是在害怕，不过，看来她害怕不是因为不知道是谁在仓库外部响起的冲击声，相反，看起来是因为她知道是谁弄出来的。
少女的表情不只有害怕的神色，也浮现出被悲哀，悲伤，以及罪恶感所冲涮过的色彩。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白衣的少女用小得快要直接溶进空气里的声音不断地忏悔。那到底，是向甚麽东西谢罪⋯⋯
那个时候，响彻仓库的冲击声停了下来。眼角边泛起泪花的白衣少女感到了「怎麽了？」的疑问。由白衣少女所生出的【他们】的行动原理是极为本能化的。因此应该不会简单地离开少女这个【猎物】所在的备品库。也就是说，是有其他东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了吧。
少女用白衣的衣袖擦擦自己的眼边，爬出了户棚的隙间中。然後，像是一只害怕的猫似的从仓库的门口处看不到的死角深处爬到户棚旁边的少女悄悄地从户棚的影子中露出脸来，把视线投向不再发出声音的门扉。
「咿呜」
然後她发出了平时不会发出的，奇妙的悲呜声。看到门的样子，她便不禁绷紧了喉咙深处的肌肉。在少女视线的前方，备品仓库的门──已经被揍得凹凹凸凸，看起来快要倒下去了。
一时保管备用品的仓库的门是由铁所制成，而且也上了锁。但是，门上就像是受到了异常巨大，且一点集中的冲击似的，凹凸得不成样子，歪歪斜斜。从门的深处，已经能看到外面的走廊。如果再受到一次冲击的话，大概就会向後倒下去吧。
「⋯⋯」
少女蔽着呼吸，在一段时间中注视门扉，不久後便抽走肩上的力量。看来【他们】在打破门的寸前离开了⋯⋯
要这样想还是太快了。
咚锊！伴随着一声巨大的冲击声，整对门被吹飞到仓库内。少女再次发出「咿」的悲呜，缩紧身体。下一瞬间，以猛烈的势头飞进来的门，把少女身边的棚架扫倒了。
少女屁股着地，是被吓到时的习惯吗，她再次双手抱头，她眼边泛着泪花，战战兢兢地睁开闭紧的眼睛。
「咈啊──，咈啊──」
「啊，呜啊」
少女的视线前方，出现了一个男人。那二十歳左右的青年和少女同样披着一件白衣。
「前，前辈⋯⋯」
少女不禁呢喃道。青年看来是她所认识的【前辈】。不过，不知情况的人看到这场面的话，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少女所说的吧。
那个男人的样子，不管怎麽看，都不像是会被立於同穿白衣的立场，尽管露出害怕的表情，瞳孔也依旧不失理性光芒的少女称作【前辈】的人种，不，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人类。
焦点不定，还时不时翻白眼的异常眼睛，脸和手臂上浮现出一条条的血管，本来应该属於比较瘦的一类的肉体就像是过度发达似的异常地肥大化，他发出如野兽般低沉狰狞的呻吟声，呼吸荒乱，口水不断从口中流出。看上去并不像拥有多少理性。和少女同样穿着白衣，但却和这衣服非常的不衬。
最异常的是，那握紧的拳头。恐怕就是在刚才把门殴得快壊的那个拳头皮肉裂开，骨头变形，并沾满了血迹，但正在急速地变回原状。否，正确来说是肌肉膨涨，出现亀裂的骨头重新黏合，被修复成一个形状歪曲的拳头。
「呜啊啊啊啊啊」
「啊，啊⋯⋯⋯」
少女挪动下半身向後退。而一身异常的青年则发出呻吟声，慢吞吞地追上去。备品库并不是十分大。因此，少女马上就撞上了墙壁。
宛如没有理性的野般的男人站在走投无路的少女眼前。双手抱头的少女的两股之间流出了温暖的液体。太过害怕结果失禁了，但少女并没有意识此事的余裕。
向这名少女，青年毫无犹疑地，举起了破壊铁门的拳头。
（对不，起⋯⋯⋯如果我没有搞那种研究的话⋯⋯对不起，前辈⋯大家⋯）
尽管因害怕几拍後就会访临到自己身上的死亡而震颤，少女依然在心里重复忏悔。
然後，能够容易粉碎少女的头部的拳头挥下──
「格兰特愽士！」
之前，年轻女性的叫声，还有乾燥的破裂声响起了。【前辈】的拳头停了下来。然後，他慢慢地，边发出呻念声边回头。白衣的少女也从【前辈】的影子中，把视线投於门的方向。
在那里，一名穿着黑西装的修长女性双手架起手枪。
「格兰特愽士，请躺下去！」
「唔」
对锐利得彷佛令空气也为之一震的指士，格兰特愽士──艾蜜莉・格兰特反射性地，像是倒地般伏下去。
随即开枪声连发。然後再起一声野兽的咆哮。有如地呜般的脚步声离艾蜜莉而去。艾蜜莉伏在地上看向他们，黑衣女性向着【前辈】开枪，而【前辈】对此毫不在意，笔直地向女性突刺而去。
最初，女性瞄准【前辈】的肩膀和腿部，但看到吃下几发子弹也似乎不痛不痒的那样子後啧打了一声。随後，以惊异的速度在说是一瞬间也不为过的短时间中把距离拉近的【前辈】发出叫声，并向女性出拳。
虽然女性看起来下一瞬间就会变成肉块，但下一个瞬间，他并非凡人的事实便被证明了。
「哈」
女性发出一声轻短的呼气，向前踏进一步。然後，避开向自己迫来的拳击，踏进【前辈】的怀中单手捉起他的胸襟，转身。直接打出一下完美的背负投。
突进的势头被投技所利用，【前辈】在双脚朝天的状态下被镶到对面的墙壁中。不过，那样子看起来还是不痛不痒⋯⋯
「⋯⋯抱歉」
女性说道。同时，乾燥的炸裂声响起。被发射出去的九毫米弹从【前辈】的眼中侵入其身体，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他的大脑。【前辈】震颤了一下，不久後便脱力不动。
女性双手架起手枪，观察【前辈】的样子一会之後，似乎判断了他不会再动，便一口气放松下来。然後，以流利的动作把枪放进枪套，用通信机和不知甚麽人联络，并以没有透露出多少感情的表情向呆呆地坐在备品仓库深处的艾蜜莉。
「格兰特愽士，您没事比甚麽都好。我是国家保安局的凡妮莎・帕拉蒂。是来迎接您的。接下来将把您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名叫凡妮莎的女性快步地走到艾蜜莉的身边。在近处所看到的她散发出明显习惯干脏活的气氛，她的外表亦然。长而细的锐利眼神，灰色的短头发。身长确实地超过了１７０ｃｍ。她的全身上下，都散发出有如匕首般锐利的气息。
大概，这气息就是原因吧。艾蜜莉警戒地皱起了眉头。
「⋯⋯我已经大概把握了您的情况。会警备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时间所剩不多。这个设施已经被狂暴化的职员们所埋没。我的同僚正吸引他们的注意，但并不会拖延到多少时间。所以，现在请先相信我，并跟我走一躺」
「⋯⋯⋯⋯前辈呢⋯⋯」
「⋯万分抱歉。我的优先保护对像是您。我并没有放走他的余裕。而且，他已经太迟了──」
「知道。我本人最清楚这件事」
艾蜜莉注视凡妮莎身後倒在血泊上的【前辈】的遗体，然後把视线移向凡妮莎。冰冷的气氛和扑克脸和刚才没变，不过近得能反射出艾蜜莉的身影的她的瞳孔中，看得出寄宿着对艾蜜莉的同情以及歉意。
艾蜜莉在注视她的瞳孔後，握起了凡妮莎向自己伸出来的手。
「我并不是说就相信你了⋯⋯不过我，还不能死在这里」
「没有关系。请不要离开我身边，跟过来」
用白衣的衣袖擦掉累积在猫一般的吊眼上的眼泪，艾蜜莉下定了决心，凡妮莎向她点头。然後，她带着艾蜜莉离开仓库。
「⋯⋯前辈，对不起。我一定会阻止的」
「⋯⋯」
艾蜜莉最後向【前辈】留下了一句话。
在年少时就被称作天才，但仍未习惯社会的艾蜜莉在飞级进入的大学里总是孤单一人。生来不服输的性格令她在那种环境下装得完全没事！的样子，但对於还年轻的艾蜜莉来说，这种生活果然还是充满痛苦的⋯
令这样勉强自己的艾蜜莉在真正意义成为一名研究者的是，艾蜜莉现在所属的研究室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要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的教授比作父亲的话，诸位前辈即是自己的哥哥和姐姐。他们像对待妹妹似的疼爱自己，在研究者的身份上则愿意平等地对待自己。
特别是在他们当中，在眼前悲惨地死去的【前辈】是挺身而出，救了艾蜜莉一面的恩人。
艾蜜莉那未满一拍的默祷，实则充满了难以名表的强烈的想念。
凡妮莎警戒周围，同时以无感情的视线扫视她一眼。不，那眼神有着些少的动摇。就像是同情，又像是担心似的⋯⋯
不过，在艾蜜莉结束短短的默祷时，她便变回原本那看不出丁点感情的无表情。
「走吧」
「嗯」
在时不时能听到远方传来的枪击声的设施中，两人警戒着失去理性的超人们，又或者说，害怕着完全失去原形的乾父亲，哥哥，姐姐们，消失去幽暗的走廊的深处中。
「哦哦，那就是有名的时钟塔吗。嗯，果然这种东西就应该趁活着的时候亲身看一次啊」
一名日本人少年发出满足的声音，滑动着手上的手机。他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穿着以黑色为主调的平凡衣服，外表看上去没甚麽特徵。
那个穿着黑衣的少年拍下了一张照片，在确认完那张照片後便猛地抬起了头。
在照片中的时钟已经指向一天快结束的时间上。虽说没有到下雪的地步，但现在的天气是阴天，周围已经变得相当暗。
少年把手机收起来，把背包背直起来。吐出一口白息，转身离开。
「虽说我也有事要来这里啊，也不用这样对我吧。嘛，我姑且也算是他的亲人啊⋯⋯而且一口回絶也太那个了。乖乖加油吧」
少年自言自语着，消失在人群中赶路。不久後，他的身影埋未在周围的景色中，消失不见。
不过，在混在人群之前，谁也没有看那少年一眼。实在是太过普通，太过缺乏存在感。
注意到他的异常性的人，理所当然地，一个都没有。


◎哼、我到底是谁？　我是――
在被薄雾围绕着的伦敦效外。这个潜伏着各种古老传说和传承的古老城市的角落中，
有一座特别显眼，会令人觉得是富有历史，十分之气派的房子。
但这座房子却是保护得很好，什至连一丝损壊的地方也不会发现。在前方伸展着的庭园也好，
放满着白色卵石的小径，绽开放着季节性的花的花坛也好，放着弯下身子美丽的女神像的小喷泉也好，不管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上品，一级品的感觉，更可以明白是花了大量时间和工夫来管理的。
这也是因为，这间房子的主人───杰斐逊＝柯尔格雷，就算在英国也算是十分之有名的资产家。
就是所谓的「不动产王」的家系，每代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建筑，又或者做着有关的买卖。
今代的柯尔格雷家当主的杰斐逊也是，完美地继承了先代的商才，但不只如此，更拥有政治的才能。同时在政坛和不动产的买卖中的成绩，都显出这个人是有能的人。
这样的杰斐逊的家，一般都有不同的人来访。人的种类更是各有不同。有同是从政的人，也有不动产公司的关系者，个人的朋友来的情况也是有很多的。
总而言之，作为经常有人来访的房子，在这附近都是众所周知的。
今天也是，在日落後的几小时後，这是个由於被雾气包围而完全变得漆黑一片的时段，但柯尔格雷的本邸却是灯火通明。在正门的附近更有几辆高级房车停泊着，这表示着现在有很多客人到访中。
但是，今天的来访者，的确是有在各界着名的人，但都不是单纯地招待来吃饭，也不是要商讨什麽政治或公司事务的客人。
「那麽，首领。差不多开始进入正题了吧？召集了结社的过半干部⋯⋯是非常之重大的事情吧？他们想必都十分之想意吧」
穿着一套一眼就看得出是高级的西装，留着胡子和在肚子上挂着十分之出色的脂肪的中年男人，称呼着杰斐逊为首领地搭话。
自然地接受着这种一般而言不会用到的称呼的杰斐逊。这种态度证明了，今天，现在被叫上的人们，都会理所当然地这样称呼着他。
杰斐逊慢慢地看了一下全场的人。因为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食事，所以在前方就只放了红酒
。除了他们之外，就只有柯尔格雷家的几个庸人，还有由客人带过来的几个男护卫。
今夜，集结了的９名客人。就算是在各界都是十分出名，但分野却事各不相干。外人应该都不会明白这是为了什麽而众集吧，最大可能的就是他们都是杰斐逊的朋友。就算有知道这场聚会的第三者也好，都会以为只是单纯的朋友聚会吧。
但是，杰斐逊是坐在主家位的上座，而其他人则是围着长餐桌而座，这明显是有明确的上下关系，而在他们散发出的气氛也是这样。
「⋯⋯他们都是真货来的」
短短的话语。对不知情的人来说，一定会不明所以的侧着头吧。但是，杰斐逊用沉重的语气说出的这句话，餐桌全员都骚动起来了。
「这是⋯这是，真的吗？」
「不只是单纯的集团诱拐吗⋯⋯」
「的确，虽然这是一件不能解释的事件⋯⋯」
「但这种程度的事件，也不是什麽稀奇吧。首领，到底有什麽根据？」
交头接耳，进行了充满着困惑和期待的对话後，他们都把视线集中了在杰斐逊身上。
「暂时还只是环境证据，但是，应该错不了吧⋯⋯⋯前住调查的所有人，都被发现了没有作任何报告就回了去过日常生活。不只是调查的事，什至连结社的事都彻底忘了。」
「什麽⋯⋯？！」
「但是，就只是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能做成这种情况的方法啊？」
「啊啊，我当然明白。当然，不只是因为这样就断定。我认为⋯⋯这次是，现在确认到的这事态，已经是足以被称为『神秘』的等级的事件了。」
这样地说着後，就用视线叫佣人向其他人派发报告书。当干部们目了之後，就再次发出了嘈吵的声音。
有关这报告书的内容是
据说，一度被确认的对象的家，不知为什麽再也接近不了，明明对着地图行走，但不知不觉间就会走到完全不同的地方打转。
据说，就算在距离８００米外的位置进行观察，也一定会对上视线。
据说，每一天，都会有一个伙伴消失
还有，
──────据说，进行调查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有一段时间失去记忆。
就算是现在所报告的事，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有发生过。
是已经看完了报告书的最後一行吧。食桌中围绕着沉重的空气，每个人都在凝视着报告书的内容。
但，过了一会⋯⋯
「哼，哼哈，哼哈哈哈哈哈」（漂亮的三段笑法ｗ
有一人像忍不住的样子而发出笑声。这是由欢喜和狂气所构成，十分之难听的笑声。但是这种会令人感到不快的笑声，很快就在干部之间传开去了。
「终於，发现了真货了！太美妙了！到底，是包含着怎麽样的神秘啊！」
「只是，是拥有着干涉人类脑部的技术吧。对於区区的学生来说，太过不相符吧！」
「不能再这样下去。首领！立即就派实行部队过去，确保１,２个样本吧！」
兴奋感充满着全场。就像在砂漠迷路的人终於找到了绿洲一样，终於找到了目标的那种狂气的兴奋感。
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在过住多年的歳月中，一直都渇求着「那个」而暗中活跃着。
「冷静点吧⋯⋯虽然这也是没法的事。我也十分之明白大家的感觉。那麽，可以进入入手样本的程序了吧？虽然把他们全都拐走的话麻烦的事会有很多⋯⋯」
「没什麽，他们是曾经一度集体失踪过的人喔，首领。就算有第二次，也不会有谁觉得不可思异吧。更何况，也有没有归还的人啊」
「虽然有点在意样本们所拥有的力量⋯⋯但毕竟只是小孩。持有力量还天真地在当学生就表示着，只要把家人卷入的话，就能够为所欲为了吧。就让我立即去准备实验埸所吧！」
「归还者他们，是在失踪的期间入手了神秘的话⋯⋯十分之在意非归还者的行踪啊。恐怕，现在，还在和神秘有关的场所吧？只要能抓住这条线索，我们不是也可以⋯⋯」
对於杰斐逊的话语，干部们都不断地发表意见。今夜的集会，明显地散发出过住没有过的热烈气氛。
然後，在大致决定了今後的方针後，杰斐逊开口说到。
「那麽，各位，为了达成我等的悲愿，请一定要细心地推进。样本确保的最优先目标，就以名为『月』的少女为首──────」
「那个，我是觉得还是住手比较好啦」
在归还者身边不是日本人的女性们──────杰斐逊是想这样说下去的，
但这句话突然被打断了。
在一瞬间，杰斐逊想着是不是干部中的其中一个人，但他就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震惊全世界，在白天集体失踪的归还者们────要说比他们还有更明显的异常的东西的话，应该就只有突然出现，还不是日本人的少女们吧。
考虑到户籍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做好的话，可以考虑到，她们是「从神秘那边的来访者」吧。那麽，作为最优先要确保的样本是理所当然的吧。
这是杰斐逊和干部们，在调查集体失踪到归还者们的骚动以来的共通认识。就是因为这样，在这点加以否定是不可能的。再加上，自己完全没有记得有听过，这个打断自己话的声音的年轻男性的声音。
杰斐逊一边感到背後的恶寒，一边对不知是谁的人发出怒吼。
「是谁！到底在哪里！？」
「那个，从刚才开始就在你的正面啦，还在普通地吃着饭啦」
响着像放弃了一样的声音。在这瞬间，不只杰斐逊本人，干部们，庸人们，还有护卫们，终於都认知到了。
「你好～」
在那里的是，用着轻挑的语气，坐在杰斐逊正对面的位置，普通地把刚才杰斐逊他们吃过同样的料理含在嘴里，轻轻地举起单手打招呼，的日本人的少年。
「混蛋⋯⋯到底是在哪里进来的？大门的看守到底在干什麽？」
干部和庸人都十分之动摇，而护卫们则是为了挽回失态而拔出手枪。而杰斐逊则是为了制止护卫开枪而冷静地开口。杰斐逊虽然也十分之动摇，但也可以立即振作起来，只能说，不愧是政界和不动产界的重镇，这个集会的头目。
取回冷静的杰斐逊开始散发出霸气。这是一般人就会立即萎缩的气势，并不是只会次人汗流浃背的程度。
但，对於这种霸气像是柳随风动⋯⋯但比起这样，这少年就像根本没有在意一样，现在进行式地一边把柯尔格雷家的料理放进口中，一边开口说到。
「咕～就算你问我从哪里⋯⋯我只是普通的在大门进来哦⋯⋯MUGUMUKU（吃东西的声音），也有『打扰了～』地打招呼喔⋯⋯⋯虽然也普通地被无视了」
「这样啊⋯⋯，那麽我们家的料理你觉得怎样？」
「十分之好吃啊。不愧是大人物的政治家和地产王啦。因为见厨房还有，所以我就随意地去添了⋯⋯⋯先，先说了喔，我是有向人问过的喔。但既然是沉迷没答覆的话我就当OK了啦，我有好好的说过喔，絶对不是偷窃喔！」
对着这个不知为什麽，「是真的喔」地表示着的少年，杰斐逊皱起了眉。越看就越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少年。不，某种意义上因为太过普通而意识不到，继而会自然地忘了的存在感和外观，是应该叫不普通才对⋯⋯
「是什麽人⋯⋯这样问的过感觉有点失礼了？这种状况再加上刚刚的发言。还有谁也意识不到地入侵的能力。你⋯⋯是归还者吧吗？」
虽然杰斐逊说出了有确信的推测，但听完这番话後的少年却不知为什麽摆出了八字眉，感觉有点难过的样子。因为是太过不明所以的反应，所以杰斐逊也开始困惑起来，而少年则是连声音也悲伤起来慢慢说着。
「是归还者吗？什麽的，既然有调查过我们的事的话，应该也知道我是谁吧？对我来说明明是期待着『你，是归还者吧！？』这种反应啊⋯⋯」
「什麽？有关你的报告⋯⋯」
杰斐逊十分困惑，明明把归还者的报告全都过目过，有关对象的个人资料，什至是家人至到亲戚也明明全记下了。如果眼前的少年是报告上的归还者的话，没有理由会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庸人的其中一人，急忙地用平版电脑看了数据化後的归还者清单後⋯⋯⋯
「⋯⋯⋯⋯归还者编号NO.２８───远藤浩介？⋯⋯⋯啊」
「嗯，是忘记了吧？是这样吧？没所谓喔，我明白的。哈哈，我已经习惯了啦。就算在数据上也是０存在感什麽的，完，全没有在意喔！不竟我，是现充啊？所以，真的，完全，没有在意喔？」
场内立即充斥着奇妙的沈默。少年────就算在数据上也是０存在感的浩介。从食具弄出的咔擦咔擦的声音特别响亮。而刚才开始说着的「好吃」的话语，也变成了「有点咸啦」
「这，这就是你所拥有的神秘吧」
「⋯⋯是天生的。就算是妈妈，也经常忘记，到幼稚园接我啦⋯⋯」
「⋯⋯是，是这样吗。那个，什麽的，辛苦你了啦」
不知为什麽受到瞄准自己们的男人的同情和安慰的浩介。高级料理的咸味也上升了。庸人的女性们也拿出了手帕擦眼泪，举着枪的护卫的眼神也变得有点温暖。
一边在内心发出「同情的话就分点存在感给我吧！」的蠢话，咳了一声的浩介，停止了用餐开口说着。
「那麽，是关於我来这里的理由啦」
「姆，是啊！我也没想过，会有归还者自投罗网啦。那麽说，你们这边也在某种程度上调查过我们吧⋯⋯⋯你，不会说你是一个人来的吧？」
「嘛，是喔。本来是在一个人旅行中的。但突然收到通知你们在搞事，叫我顺便来解决你们啦」
看着自己的手机，「也有奈奈那件事，那家伙的要求不可能会拒絶吧」这样说地怂了一下肩的浩太。而杰斐逊则是看了一下干部和护卫们，用着嘲讽的表情说着。
「顺便来解决我们，吗？就算入手了神秘而变强了。在这个距离，子弹把你的四肢击掉的速度可是压倒性地快喔。就算有干涉认知的手段也好，在这麽限制的地方，能比子弹更快地解决我们吗？」
咔擦地，响起了无数的不吉利的声音。护卫们都把手枪指向了浩介。他们的数量就只有差不多二十人。在这个轻松容纳六十人的食堂，的确可以说是被限制了的地方，这等於了没有能躲开二十个枪口的方法。
想着因为还是小鬼，所以才高估自己力量而露出余裕的姿态的杰斐逊，想着应该也摆出余裕的姿态来对应。他一边在桌上组起了双手放在咀边（也就是司令的招牌动作），一边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浩介并说。
「少年，不来我们这边吗？在报告书上看到，你们的生活和入手神秘之後都没什麽分别。虽然也要称赞一下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暴走，但也应该只是因为不清楚怎样利用入手了的力量吧。那麽，由我们教导你们怎样正确地使用这种力量的话。你就可以过着你想也想不到的荣华富贵的人生吧。我 杰斐逊＝柯尔格雷向你保证」
「⋯⋯明明刚刚才把人叫着样本，竟然可以这麽流利地说出这种台词。虽然有听过政治家这种生物面皮是十分之厚，果然真的是这样啊，可怕」
没有对杰斐逊的劝诱有什麽感慨，反而是吃了一惊的样子的浩介。知道了对金钱和名声没兴趣的杰斐逊吊了一下单眉继续说着。
「那麽女人又如何？你的话──────」
「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所以这种就算了。不如说，我的女友是超级的美人，已经～是最赞的了，什麽的～」
对着打断了自己的话，还露出了白痴的表情的浩介，杰斐逊的神情开始严肃起来。
「⋯⋯拥有特别的力量，就会觉得自己是万能也不是不明白。但是，现实这种东西是远比你们想像的过份。有关自己，又或者说你们的安全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做到。但是，身边周围的人又怎样？你的人家，不是归还者的朋友，亲戚。你能保护到所有人吗？我们结社，可不是只会暴力喔」
这样说着，杰斐逊看了一遍周围的干部们。
────这都是在各方面成功，在社会上拥有力量的人们。而且，杰斐逊的眼神更表示着。
这还不是结社的全部喔。
也就是说，就算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里的全员都死掉了，结社这东西都不会结束。还会有其他有力量的人集结起来。
「对於能够知道这里的情报收集能力和只身一人入侵的胆量，我是表示认可的。但是，觉得眼前的就是一切，只能说还只是小孩子啦。我等乃是在遥远的过去就把手触及世界每个角落的结社──────」
「海德拉，对吧？」
打算以高傲的姿态逼使浩介服从的杰斐逊，正兴奋的打算现明结社的名字，但在此之前，结社的名字反而在浩介口中说出了。
虽然吃了一惊的杰斐逊打算说些什麽，但无视他们的浩介把最後的料理放入口中後，就拿出了手机，并开始说出里面的内容。
「诱拐，杀人，强盗，人体实验，什至诱使战争发生。什麽都干得出的神秘狂信者的集团───海德拉。历史的确好像很悠久啦。名字的由来，好像是因为就算怎样打干部和组织击溃也好，在不知什麽地方隐藏的幸存者也会再次把组织复兴。组织在植民地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在历史上好像也被击溃了几次啦，但不知不觉间又再复活了，而现在的首领就是你，对吧？⋯⋯」
在此之後还继续说出秘密结社海德拉的内情。包括在这里的干部的名字，对外的情报，家人，友人，工作关系上的人，什至是就算在组织内也是秘密的隐藏成员和据点的所在地，还有其他种种的情报。听到这些後，干部们内心的动摇都已经可以在脸上看到了。
这一切都不是戏言，从那些张开了口，脸也青了露出痴呆表情的干部就可以知道。
组织所做的事，不要说是小孩，什至是有能的大人也都不太可能查等清楚，因为这样所以受到的打击更是加倍沉重，就算是锻链过的精神，容量也明显过量了。
「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什麽的，这句名言，对你们这班最喜欢神秘的人来说，应该是最清楚不过吧。为什麽会认为自己是有絶对的优势？到底是有什麽根据令你们可以盲信？」
「你，你这混蛋」
「嘛，你们也算是在表面的世界百战链磨吧。看见就算入手了魔法，也呆呆的过着校园生活的人们。的确不会想过竟然会有这样的情报量吧⋯⋯⋯」
「为什麽⋯⋯到底是怎样！知道这麽多⋯⋯⋯」
「那是啦，知道有人瞄着自己的话，我们的话就算了，我家的魔王大人可不会坐以待毙吧。那货，就算看上是冷血无情的鬼畜家伙，实际上对身边的人可是很宠纵啊。」
「说是，魔王？」
「对。神杀之魔王。为了女人可以把神宰掉的家伙。而你们正是打算对他的女人出手啦」
浩介的眼神露出了十分同情的感觉。杰斐逊的表情立即抽搐了一下。他的表情已经不是像刚刚那样散发出大人物的霸气。现在的表情，作为积累了大量经验，百战链磨的政治家，经营者才会现解到，感知到危机感的样子。
也就是──────触及到不能触及的东西了。
但是，在干部中也有比较年轻的人，他们不是太有这种感觉。
「说什麽魔王！说什麽，杀神！怎样看也是胡说吧！」
「是，是吧！果然只是小孩子啦。连嘘张声势的方法也不清楚。杀神什麽的，不管怎样也说过头了吧。」
「首领，已经不用再说了吧！让这个小鬼支付侮辱结社的代价吧！你们，只要不打死就行了，干吧！」
这样说着平时不可能有，不等待首领的指示就行动的暴力行为。一瞬间，杰斐逊是打算阻止的。但因为周围异常的气氛令黑服的护卫们感到不安，比他出口更快地把枪口对着浩介的四肢，还有数人冲上前了。
「⋯⋯唉。虽然说着只是未遂，本来只是打算来威胁一下令你们放弃就算了」
在众人行动的时候，就只有「这一句」话在响着。
「什⋯麽？」
「可恶，到底怎样了。那家伙跑到哪了？！」
「怎可能，竟然消失了？！」
刚刚冲前的黑服们，对眼前什麽都没有的椅子惊呆着。明明刚刚才见到浩介坐在椅子上。由始至终也没有把视线离开过。
确确实实是在的。在眼前，打算要从椅子上捉起来，再把他押住。不留任何逃走的地方，也想着会反击地把手伸向前。在快触摸到的瞬间前，的而且确是认知到的。但不知为什麽伸出的手什麽也触摸不到，「在察觉到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就好像从一开始就不在的样子。
「什，已经开始对认知作出干扰了吗？！小心一点，他可以对认知作出操作喔！」
杰斐逊想像已经这样就没法子了按了一下在桌子下的繄急按钮，把在屋内所有的护卫也叫过来，而自己也在衣服中淘出手枪。就在这时，浩介的声音再次响起了，但和刚才的语气好像有点不同。
「认知干涉？哼，太夸张了吧⋯⋯⋯你们只是单纯地跟不上我的缩地而已喔」
「什？不可能！竟然立在天花上了？！」
因为最有可能是逃进了桌子下，所以都在警戒着的杰斐逊他们在想着，语气为什麽这麽奇怪，然後就像察觉到一样向上看了一看，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
不管怎麽说，作为知道重力是什麽的正常人，见到他自然地站在天花上，有这种反应也不出奇。
再加上
（为，为什麽，要摆着这麽奇怪的姿态？！）
对，浩介他在逆站在天花的状态，用单手覆盖脸部，从手指的间隙中看着杰斐逊他们！再加上，不知不觉地换上了全黑的装束，而且还带上了只有单片的太阳眼镜。而另一边手则是一边拿着了全黑的小刀，一边像十字一样把手叠上覆盖脸部的手上的姿势。要是被异世界的黑暗兔耳集团看到的话，一定会拍手叫好，并一边呼赞着「真是十分之帅气的姿势啊」
「自私自利和狂信的坠入深渊之人喔。就让我来教教你们，世间上可是有不能知晓的东西这件事吧」
不知为什麽，一边转了一圈，再摆出帅气的动作（Ver.２４）的浩介他，不，在异世界在各种意义上都觉醒了的最强级数的暗杀者，伴随着那个帅气的名字，对着狂信超自然集团作出宣战通告。
「作为魔王之影，暗黑兔耳一族的尖兵────疾牙影爪之 浩介・Ｅ・深渊之门。在此参上！！」
兔耳是什麽鬼⋯⋯⋯ 深渊之门也是什麽地方出来的⋯⋯⋯
杰斐逊他们连这样的吐糟也发不出了。
那是因为，在下一瞬间，他们就被，就算以神之使徒为对手也能开无双，世界第一影薄，世界第一的暗杀者解决了。


◎外国什麽的、真可怕～～
「哈啊⋯⋯啊～～～～～」
在照射着温暖的日光的下午。在某个小镇的一角，在一间有一道木制的大门和十分可爱的阳台的咖啡店中，响着了一道像僵屍的叫声。但是，对着这道像是冥界传出来的声音，却是完全没有人理会。
不管是在阳台上吃着可爱的蛋糕的情侣，一个人在玩弄着平版电脑的男性商人，帮他的咖啡续杯的美女侍应，什至是刚好在阳台路过，正在溜狗的老爷爷也好，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这声音有反应。
「啊～啊～啊～～～～」
再次，响起了这种叫声。但果然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反应，而这种叫声的主人，也像是已经习惯了被无视一样，完全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随意发出这种声音。
顺便一说，那只僵屍，正在把颜伏在咖啡店的桌上，双手抱着了头。就像，做了什麽无何挽救的失败一样，为着这样的人生在呻吟。
然後，在这个时候，僵屍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了某大作ＲＰＧ的魔王战时的ＢＧＭ。
被这铃声吓了一跳的僵屍，维持伏在桌上的姿势，把手伸到手机的位置。
然後，果然还是用不抬头的姿势，接通了来电。
「⋯唉～系」
「什麽啊，这叫声。就好像快死了一样喔」
「啊啊，是快死了哟。因为羞耻心的容量超载了⋯」
「⋯是这样啊。又干了吧，远藤」
「干了喔⋯又干了喔。南云。我好像，已经没救了⋯」
「远藤⋯」
从电话的对面，致电的人──今次发出歼灭超自然狂信集团的委托的　南云始。因为知道浩介又受到精神上的打击而发出惊呆，又或者说是同情的声音叫着他的名字。
然後，
「嘛，那边怎麽也好──」
「才不好哟！不要若无其事地带过哟！再更加同情我哟！安慰我哟！我们不是知道同样痛苦的伙伴吗？！」
因为太过若无其事，浩介因为太过悲伤而成功由僵屍变回人类了。咚啪地！抬起了伏在桌上的头，发出了就像想把声音传到对面海的雄叫。
「就算你这样逆啦。我的情况是被郝里亚他们波及的被害者立场，但你的情况，最近是自作自受吧？之前是，在开战之前稍微出事所以没什麽问题。还是说，今次这件事，是那麽麻烦的事吗？」
「呜。被你说到痛处了⋯⋯那件事嘛，也不是说特别麻烦什麽的啦⋯但开始战斗後⋯就不知不觉⋯是因为之前打开过门，和郝里亚他们一起生活过一会吧。总是觉得，越是和他们生浩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会『干出了』啦⋯」
「深渊卿，吗」
「不要说那个名字啊！！」
碰，的发出惨叫地站起来的浩介，再次伏在桌子上了。
───远藤浩介
作为元勇者小队的斥候，被刻进了异世界托达斯的神话决战的历史上，被誉为就算对上神之使徙也可以开无双，最强的暗杀者⋯⋯⋯但看见伏在咖啡店的桌上，因为羞耻心而发出呻吟的身姿，实在无法想像是同一人。
要说作为最强级别的他，为什麽会这麽随意地在光天白日的咖啡店中变成废人，原因就只有昨晚的一战吧。对，战斗结束後就发现，那一些痛得不行，中二的言行。
就算知道了他受到了，就算是现在也想把头撞向豆腐的角死掉的精神伤害，为什麽他会做出那些中二满载的行为呢？这是因为有几个很深～厚的原因。
而其中一个就是。
════════════════════
远藤浩介　１７歳　男　等级：９２
天职：暗杀者
筋力：８００
体力：９４０
耐性：４５０
敏捷：１７００
魔力：５６０
魔耐：５６０
技能：暗杀术［＋短剑术］［＋隠蔽］［＋追迹］［＋投掷术］［＋暗器术］［＋伝振］［＋遁术］［＋深渊卿］・气配操作［＋气配遮断］［＋幻踏］［＋梦幻Ⅲ］［＋显幻］［＋灭心］・影舞［＋水舞］［＋木叶舞］・重力魔法・言语理解
════════════════════
有关技能的详细，由［＋短剑术］至到［＋暗器术］就是字面的意思。［＋伝振］是透过空气或者墙壁的振动来声取远距离的声音，也就是所谓的盗听技能。［＋遁术］是指，只限定使用有关用来逃走的魔法时会提高适性的技能。
［＋幻踏］是留下气息，像是制做残像错开自己身体的东西，［＋梦幻Ⅲ］是制做三个幻之分身的技能，然後，［＋显幻］就是可以令分身持有本体的技能。［＋灭心］是，在隐身的时候，呼吸和心跳声，气息也不在话下，就辛精神上的动摇也可以完全隐藏的隐身补助技能。
「影舞」是，浩介经常使用，在墙壁上行走的技能，虽然做不到站定在墙上，但只要不停下来就可以持续地走动。派生的［＋水舞］是水上版本。［＋木叶舞］是在空中是可以把叶子之类的东西当作一瞬间的台阶来跳跃的技能。
那麽，清楚明白了吧？在不知不觉间，有一个像是毛色不同的技能混了在里面这件事。那就是，恐怕，是在那场神话决战中觉醒的，暗杀术的最终派生技能，也是浩介羞耻心过量的原因。
───深渊卿
在状态牌中是这样说明的。
效果：在壮絶的战斗中，深渊卿会从比黑暗更暗的底下出来。撤，暗之福音哟，暗之亡者哟，成为深渊之力吧！那是，像梦幻一样，无限的力量⋯⋯
看完这个说明的瞬间，浩介用全力把状态牌「啪」地掉在地上，更不用说，有顺便还用脚不断地践踏。
首先，有关效果的说明完全是不明所以，更不用说，在战斗是刚好被按上的称号（？），原原本本地成为了技能的名字这件事也是不明所以。再说，说明文也是痛得不行。完全不能想像这就是自己的天职的最终奥义。
但是，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就这样放置着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技能吧，再加上，浩介也有不能不弄清楚的理由，把ＳＡＮ值削得仅余一点点来证实的结果，明白了看来是像限界突破的效果。但不是像限界突破一样爆发性地增加力量，而是在发动中，一点一点地把所有能力值都强化。
再加上，和限界突破不同的是，用完这个技能之後不会有强烈的虚脱感。可以说，是十分破格的技能。
不过，不可能完全没有负面效果吧⋯⋯世界可不是这麽好混的。
［＋深渊卿］的负面效果是⋯
发动时，所有言行都会强制地，完美无缺地中二化（深渊卿化）！
再加上麻烦的是，虽然发动基本上都可以随意控制，但不想发动时也会不知不觉间发动了。
单纯地，可以说是浩介还未能熟练的原因，还是说有是他因素⋯⋯
浩介自己也有逆过，和郝里亚族相处的时间越多，强制发动的情况就会越多呢？恐怕⋯後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误会，等等！这是误会啊
橙色的，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单纯是老旧的荧光灯照射的室内。木制的感觉很薄的墙壁，褪色的合成皮革沙发，床大而很乱，床单和窗帘的颜色相同，给人一种很莫名的疲惫感。
「不愧是便宜的旅馆。像电影什麽的，散发着逃亡者躲藏点的氛围啊」
床gishigishi地悲鸣着，浩介苦笑着将身体躺在床上，这里就是存档点了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着。陈旧的床，抗议那粗暴的对待似的，弹簧gishirigishiri地响着。
为了赶上飞机的情况下住一宿是必要的，於是浩介便住进了这样的一间酒店。为什麽，从阿一那里拿到了与学生身份不符的相当金额的委托费的浩介、却特地选择这样一个陈旧的酒店呢，单纯是因为浩介的贫穷成性了。
再怎麽有钱，也没有必要住特别高级的酒店，与房间的华美融为一体，浩介（的贫穷性）确实平静不下来。胶囊旅馆有什麽不安的？这是曾经和家人去旅行的时候，浩介对父母说的话语。
那个时候浩介的父母的想法是，不愧是儿子，给人一种渺小的感觉。希望至少得是商务酒店、家庭旅馆这种，稍微令人感到可悲。
「不过嘛，稍微努力了一下住在了酒店上层。很棒的景色啊」
浩介选择这个酒店的另一个理由，这是个虽然古老却有着十五层楼这种高度的建筑。但是每往上一层楼，（住宿费用的）价格都稍微上涨一些。在犹豫了一顿後，「十，十楼，好不容易啊⋯」以享受夜景作为乐趣。如果（这件事）被同学和家人知道的话，一定会被柔和的目光注视的吧。
打开陈旧的窗帘，在那里的是如同星光洒落於城市的灯火，kirakira地闪耀着，这和预想不一样，是勉勉强强能满足的夜景。
「⋯⋯这次，一定要见到拉娜、嗯」
再次自言自语的浩介。心爱的兔耳恋人正浪漫地在他脑中盘旋。⋯⋯如果重吾和健太郎在身旁的话，一定会说，在看夜景之前，至少先看看酒店的等级吧这样在那里进行吐槽。
暂时沉浸於夜景之中，脑内妄想着和拉娜的幽会，拿出手机看着上次「开门」时和拉娜的两人合影，这样重复了几个小时。
差不多该淋浴了，洗完後就去睡吧。於是浩介往浴室去了。
浴室也是老旧的，直接安装在墙壁的淋浴喷嘴，在下面有几个水温调节的把手。总之先穿着衣服，确认一下老旧的淋浴设备的状况，kikokiko地转着方向，水从喷头中喷射而出，「太天真了，像预想的一样从头上吗！」（深渊之门综合症）这样，一边做着空虚的事情，一边kikokiko地将水温调节到适合。
用手确认温度，「是这样啊」浩介自言自语的时候──
从上面的一层传来了激烈的震动，灰尘什麽的自天花板上稀稀落落的掉下来。
「额啊。什麽啊，在这种破旅馆里闹腾啊。⋯⋯天花板有这麽薄吗？」
虽然已经确认了墙壁的厚度。但没想到，天花板的厚度也是足以挑衅建筑基准Fa，望向天花板，精神的灰尘不断抖落，浩介脸上带有一丝不安。
难道，楼上的人们正在激烈的交♂♀合着！太过於激烈而导致天花板脱落了？请务必让我浩介见一下你们──那种事怎麽都好，说笑的⋯⋯这又是浩介所熟悉的令人脸红的妄想同时，不知为何胸中涌起一股令人讨厌的预感，像狗一样摇头震落头上的灰尘。
瞬间，pangpangpang，听惯了的爆炸声音敲响了浩介的鼓膜。
「唉，唉唉？等等，刚刚的是枪声？这交♂合♀也太激烈了吧？」
浩介猛然再次抬头望向天花板。在这期间，枪声不断持续着。怎麽想，上面的客人，有人在进行激烈的枪击战。而且从pangpang这连续回响的爆炸声音来看，一方或者双方的机枪装备都相当的多。
「哈，白天才遭遇追车？外国是有多不安宁啊？还是说，只是因为日本过於和平了吗」（肯定不和平啊，天天召唤到异世界）
子弹贯穿天花板落在地上，受不了的浩介躲在浴室的一边。然後，为了慎重起见，让自己的房间看起来不要紧的样子，悄悄打开走廊边的门，仅仅露出一点脸观察走廊左右，不过，走廊好像没人。
浩介说「像这样在酒店里进行枪击战，在这之上有必要吗」立下这样奇怪的FLAG，同时决定逃跑。（这里纯脑补，原文：　浩介は、「こんな铳击战をするような奴がいるホテルに、これ以上いられるか！」と、变なフラグを立てつつ逃げ出す决意をする。）
在那之前，窗的方向被强烈的闪光填满了。看来上面的客人使用了闪光弹之类的物品。在那之後──
「格兰特博士，抱紧我！要飞了！」
「真，真的要这样做吗！？不，等等、等等等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样的悲鸣向着浩介房间那因为pangpangpang开了几个洞如同蜘蛛巢穴般的窗户方向不断变大，就在这麽想的时候，和gashiaaaaa（请自行脑补玻璃碎裂声）的声音一起，窗户的玻璃碎片向着屋内散落。
──身着黑色西装的女性，和女性抱着的金发侧马尾的女孩子一同降落
「没有受伤吗，格兰特博士？」
「呜呜，大丈夫，凡妮莎。但是，寿命缩短了」
穿着黑色西装的高高的女性──国家安保局代理的凡妮莎＝帕拉蒂将金发侧马尾的穿着白衣的女孩──艾蜜莉＝格兰特扶起来。
艾蜜莉那变成青色的脸左右挥动着，凡妮莎熟练地为手里的自动枪填充子弹，同时将视线投向出入口。
「我们赶快吧，格兰特博士，马上会被包围的」
「唉唉，我知道了。话说回来，下面的房间谁也没有真的是太好了」
「是的。考虑到他们的做法，即便将一般人卷入其中也不会收手的吧⋯⋯」
两个人是用上一层楼床上的床单即兴制作绳索往楼下移动，用这麽一种胡来的方式下降的，不过令人安心的是下面的房间谁也没有。
在白天的汽车追逐战，还有更之前的袭击，艾蜜莉的追兵们变得愈加不择手段。如果不是公共常说，而是在旧旅馆地一个房间这种不起眼的地方，那群家伙是不在意周围而进行排除行动的。
（⋯⋯不，嗯，每次都是这样，虽然不同。我在你的视线里不是吗？又没有做什麽隐藏身形的行为）
对这突然的事态，在房间半开的门处僵直的影子般的某人在向着谁抱怨道。不然，乾脆在这种麻烦的氛围下，趁着两位女性还没发觉自己的情况下逃跑吗？
但是，浩介的行李──虽然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东西而没有说，但是钱包和护照不能丢在这。
而且
（⋯⋯那两个人，不是白天汽车追逐战的两位吗？）
是的，浩介还记得。自己华丽地在空中接住三明治和姜味汽水的同时目击到的在汽车追逐战的中跌跌撞撞的两个面孔。
麻烦的味道噗噗的冒出来，一个人明显不是正经的人类，另一个，虽然和浩介同龄，却不知道为什麽，但却穿了一件白衣，尽管如此，浩介总觉得自己有点在意这拚命样子的两人。
用这是在枪击战的动作电影的某个事件中，毫无关系的自己被卷入了两人的事件当中，这样让自己安心的理由。
（我是不会卷入其中的。就好像什麽强制力偶然工作着，偶然就是偶然。这是多好的两人啊，虽然是美女，虽然是美女！有拉娜作女朋友的现充我是不会陷入其中的！後天开始有私塾的夏季讲座。所以，我要回家了！）
这样在心中宣言着，蹑手蹑脚窸窸窣窣地回到房间中（拿钱包和护照），并非是因为像在托达斯的阿一那样，无关的东西全部舍弃掉的无情价值观。
而是，地球上的浩介，是能够单枪匹马毁灭有几百年历史的秘密结社总部的超常等级的猛将。有着这种力量的话大部分事情都能解决。然後，世界上到处都有困难的人，需要帮助的人等，像浩介那样到处飞来飞去，不管自身的意愿，「频繁」地看到这现象。
而这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有困难」这种理由，便凭着感情去行动的话，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自己追逐的梦想将会被琐事所拖延。
比什麽都重要的是，浩介并不持有和阿一一样几乎万能的力量，此外，「自己是万能的」这种情况需要经由阿一的神器来实现，现在没有这种借力成仙的价值观（实在不会翻译：他力本愿の价値観も持ち合わせてはいない）
装作看不见事後回想起来感到不好和羞愧的想法至今为止也有过好几次了，尽管如此，应该优先做什麽，在哪里划分界线？⋯⋯浩介的（界线）是，在异世界的日子，引导自己的魔王的现状，以及与拉娜在郝里亚家族度过的时间，并将其重要性刻在心里。
於是，这样决定了艾蜜莉和凡妮莎的事与浩介无管，正好在出入口处警戒着的人是浩介，当他准备与艾蜜莉和凡妮莎插肩而过时，仿佛嘲笑他的决定般的事态发生了。
「凡妮莎啊啊啊啊！！！」
「啊！？」
冲着凡妮莎放出的怒吼，来自刚刚凡妮莎和艾蜜莉用床单荡进来的通风良好的窗户。可以看到和凡妮莎一样用手缠着床单绳索利用离心力打算跳进房间的男人的身影。
凡妮莎反射性地将枪口指向男人准备开枪，但是男人另一只手上拿着手枪，枪口并非朝着自己而是艾蜜莉，只能立刻将艾蜜莉压倒。
男人对着这样反映的凡妮莎微笑着，结果没有扣动扳机便如同跳水般跃入屋内，把握前滚翻的要领并以流水般的举动受身，枪口发出「吡嗒」的声音，抬起脸後向凡妮莎亮出。
「⋯⋯切，在这种情况下，你真的很快啊，依然，只有技术是一流的」
与咂嘴的同时，男人的视线移动到自己的胸口。在那里，凡妮莎的枪静静地指着。
「只有真是过分的说法啊，金伯利，像你那样，没有背叛同伴的『诚实』，我现在可是有着的呢？」
「哈哈，那种东西可不叫『诚实』，是『天真』，明明知道我不会攻击小姑娘的，但是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庇护她呢，呐」
眼看就要吐唾沫的语调，凡妮莎这样贬低金伯利之称的男人。布朗的短发，隔着西装也明白綳紧了的身体。猛禽类般的瞳孔，讽刺地上吊的嘴角。客观地看来，应聘演员也能通过的，王尔德系的容貌。
从那口气，凡妮莎和金伯利互相认识，不，可以看出是同事。同时可以看出金伯利是艾蜜莉和凡妮莎的追兵，以及金伯利背叛了凡妮莎的背景。
（等等！接二连三的，是什麽啊！电影吗，这里是全美兴奋的动作电影中吗！用枪一边互指一边互相说着俏皮话或说明目标吗！不是有点帅吗！）
凡妮莎和金伯利互相用枪口指着同时慢慢站起来。在那个正好中间附近，嘴上不发出激烈的吐槽的没存在感的人的人。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会映入两人眼中吧⋯⋯
「放弃吧，凡妮莎。将博士交给我，你也跟着我，来过一辈子游玩的生活吧，我还有一大笔钱入手哦？比起在这种地方糟蹋浪费掉更好不是吗？」
「因为这种理由就把小队的各位都杀了吗？只是因为金钱这种程度的理由？我啊，可不会因为这种低级的理由随波逐流的，我，要完成我的任务。不会对博士出手」
金伯利焦急的再次咂嘴。在凡妮莎的背後，紧张到僵起脸起艾蜜莉，用快要哭出来的表情看向凡妮莎。
「呜哇，这个是好人啊⋯⋯如果这是在拍电影的话毫无疑问就是主人公，嗯」
不知道在哪的谁不由自主地将感谢表达了出来
金伯利在瞥了一眼艾蜜莉後，继续用嘲笑的口吻继续说道
「任务，呢。哈哈，那种东西，你难道以为还有效吗？」
「⋯⋯什麽意思」
「撒？到底是什麽意思呢？回到本部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难道⋯⋯」
即便在这一连串的状况也鲜有表情的凡妮莎，在这里却略微瞪大了眼睛。从金伯利的话来看，凡妮莎她们或许已经陷入孤立状态的可能性。现在的局面只是絶望，在失去後盾的时候和将军已经没有什麽区别了。
金伯利说的话是真的吗？谁是伙伴，谁是敌人？谁又能信赖？
与凡妮莎缺乏表情的面部相反，内心在进行相当高速的思考，而时限到了，从走廊传来脚步声。在金伯利拖延的时候，其他追兵用楼梯下来了。
「啧」
「已经结束了哦，凡妮莎，你明白吗？如果是平时的你，不会这样浪费时间在和我对话上，而是用速攻压制我把。不那样做的话，应该是哪里受伤了吧？在研究所时的奇袭，好像没有理由呢，在白天的驾驶中接连发生不一样的错误？」
金伯利快速扫视着凡妮莎的全身，「侧腹吗？」嗤笑着说道，凡妮莎没有任何反应，但作为代替，艾蜜莉的表情十分悲痛，这暴露了真相。
「啊啊，是在白天的事故，不是单纯驾驶的人都是不可能的啊」
在这紧迫的状况，蹑手蹑脚地整理行李的存在感稀薄的是谁？小声的嘟哝这种事，到底是谁啊⋯⋯
「即便如此也不扣动扳机，是因为肯定有能胜过我这受伤身体的自信，吗？」
「⋯⋯希望你能把这理解为慎重，马上就能将军了，没必要特意冒着危险」
「不，你那不是『慎重』，而是『胆小』」
这个对开始的怀恨的报复，挨了精彩的言语反击的金伯利鼻子气的发白一样，眼睛眯了起来「很出色的反击啊，好啊，继续！打趴那个帅哥！」这小小的应援凡妮莎的语句和诅咒金伯利的话语，很普通的被两人无视了。
紧接那之後，伴随咚嗒咚嗒的脚步声，六个武装的男子蜂拥进房间。凡妮莎稍微皱起了眉头，而艾蜜莉脸色苍白地依偎在凡妮莎身板，金伯利那充满愉悦的表情，引起了那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去的存在感稀薄的少年厌恶。
「那麽，这下无意义的逃亡剧要落幕了。不好意思，我已经什麽都不会听了。在这里杀掉你，把小姑娘带走。不把握好最後的机会的愚蠢家伙」
「凡妮莎！」
「博，博士！」
金伯利用眼神打信号，穿着皮革外衣的强壮男人上前将艾蜜莉的双手从凡妮莎那拉开。咬牙切齿的凡妮莎像做好觉悟一样深呼吸。
「格兰特博士，对不起，我没能守护你。可现在手牌还没有用尽，但无论如何，请不要放弃」
这样说着，而金伯利淡淡地微笑着，毫无防备地向着艾蜜莉回头看去，完全处於视线外的凡妮莎忽然从口袋中拿出什麽──
「你以为，我和你组队多少次了啊？」
「库！」
瞬间，枪响的同时，金伯利踢中了凡妮莎的侧腹，枪声是凡妮莎发出的，想趁着（金伯利）注意艾蜜莉的时候，在对金伯利开枪的同时，使用最後的闪光弹。
但是，揣测出这一切的金伯利，亮出枪挑开凡妮莎的枪口，同时对着受伤的侧腹放出强力踢击。
激烈的剧痛令凡妮莎跪下，侧腹渗出红色的斑点，身旁是コロン以及还没有拔出拉环的小型闪光弹。汗急流着，而且，指向金伯利的枪也因为再次被踢到了手臂，放开了枪。
然後，金伯利的枪口，想要表示将军般，强硬地顶在凡妮莎的额头上。
「不给人大意的机会呢，在这点上表示敬意」
「⋯⋯」
用没有任何感情寄宿的眼神俯瞰着凡妮莎的金伯利，双手被束缚的艾蜜莉拚命的发出制止的声音，金伯利对此没有理会，虽然被将死，但凡妮莎那细长而清秀的瞳孔中没有映出絶望，与之对峙。
就这样的一瞬间，（金伯利）不快地眯着眼睛，用手指扣动着扳机，扳机没有儿戏，如同契约那样，（枪的）内部机构发出了声音。
「停下！凡妮莎！快逃！」
艾蜜莉的惨叫回响着。无论发生了什麽，都一直在守护着自己的女性，在眼前头被吹飞的样子。虽然已经有好几个最重要的人去世了，但（凡妮莎）的悲剧命运在自己的眼前发生，Gishiri，艾蜜莉的心破碎了。
「再见了哦，凡妮莎」
「下地狱去吧，丑男」
这是背叛者和少女的骑士间的最後的话语
谁啊，谁都行，谁都可以啊，虽然她没有表情，一点也不亲切，不过非常好人，请救救这个诚实的女人吧，救她，救救这个为了拯救我而去的她！
艾蜜莉大声呼叫了，寻求着拯救，祈祷能传达到世界某地的奇迹。
「谁来，帮助我────！！」
「啊啊，好吧，你都那样说了的话！」
刹那间，一发枪声轰鸣起来，人的生命是十分容易消逝的，但是，房间并没有染上红色。
灰尘和木屑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
「哎？」
「哈？」
「什，什麽啊」
凡妮莎泄露出了不像伶俐美人相符的糊涂声音，金伯利是因为没能理解现状发出呆然的声音，艾蜜莉不经思考地洒下疑问。押着艾蜜莉的男人以及其他的男人们，都对这房间出现的异常现象发呆。
「哈，哈，做了啊。但是，男人在这种场合还没反应，就算是人类也不行」
「哦，你，你，到底是，从哪里──」
金伯利退後了一步。但是，没能做到，因为，在全场人注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他──浩介将金伯利拿枪的手转向天花板。
到底从哪来的，对金伯利这动摇的话语，浩介苦笑着。
「什麽从哪里来啊，这里，就是我的房间，从最开始我就在这里，在别人的房间里随便上演好莱坞剧情没搞错什麽吗？」
「戚，藏起来了吗」
金伯利想将浩介抓住的手臂转回来，但面对外观还没达到青年的日本少年，经过锻链的金伯利的手臂如同被无穷的力量钳住般纹丝不动。
突然回过神的其他男人，慌慌张张将枪口对准浩介，这时浩介将金伯利当做盾牌。所以对扣动扳机与否十分踌躇。
在那个间隙，对着从後方拘束自己手臂的浩介，金伯利因手腕疼痛而皱紧眉头，发出了声音。
「你，是什麽人啊！现在的举动⋯⋯不是一般人吗！？」
「不不，我只是个在哪都有的平凡学生──」
浩介，总之吧金伯利当做人质，视线对上凡妮莎和艾蜜莉想催促他们快点
但是，当凡妮莎和浩介的视线对上之後，不知道为什麽无表情的脸上浮现了安心。然後，打断了浩介的话语，这样说道。
「呼，看来刚好赶上了呢，Mr.Ｋ」
简直就像是从最初开始就知道能得到帮助那样的语气，说起来，刚刚也说了手牌没有用尽的事情，但是，那应该不包括浩介。浩介会在这里只是因为偶然，她对浩介这个存在从各种意义上都不可能认识。
不知道为什麽，这个首字母的真是令人讨厌的偶然⋯⋯
「唉？不不，你絶对搞错人了──」
「什麽！？Mr.Ｋ，吗！？你就是那个！？」
再次打断浩介的话语，不知道为什麽，是吃惊的金伯利。
「稍微等一等啊！你们絶对搞错了！确实，我的首字母是Ｋ──」
「果然，是Mr.Ｋ吗！？难怪我会有一个不好的预感⋯⋯这种气息的杀手，完全没见过。可恶，凡妮莎，在逃亡的时候从哪里联络到的。没想到能卷入这样的帮手呢」
停不下的误会，浩介的话语和他的存在感一样被无视了，在内心中说着「说什麽啊，Mr.ｋ！？」，对这超乎预料的展开而惊呼着。
「絶对不会被人看到身姿的自由杀手⋯⋯⋯根据报酬接受任何杀人任务。说实话，在保安局的黑名单上看到并委托了他，直到最後也很迷惑。但是，为了保护格兰特博士，只能弃卒保车。⋯⋯但是，Mr.Ｋ是这麽年轻的日本人，真是令人吃惊」
浩介想着，真是谢谢你的说明了啊。
看来，Mr.Ｋ是被政府的黑名单记载的杀手。
这个状况下，絶不放弃艾蜜莉的凡妮莎，苦涩地选择了依赖，恐怕，根据报酬无论什麽杀人的事都会接受，絶不背叛的，必定完成委托的在政府黑名单中的人，是可以拜托的对象吧。
「喂，注意你们说的话的维和感。只看身姿的话一般都能看出来是个年轻的日本人吧，这样的日本少年，虽然不知道是哪里的组织，但是被登上政府黑名单的理由──」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在白天我和凡妮莎冲进咖啡店里，在空中接住三明治和饮料的人！」
「白天，吗？可恶，在逃走路线的前方吗，我们认为是在追击可结果却是反过来被监视吗！？」
艾蜜莉酱不知为何在絶妙时机插入使得误会不断发酵。金伯利咬牙切齿着，而浩介的脸颊也不断抽搐。
「那个，希望你们能听我说──」
「金伯利。我对Mr.Ｋ下了在护卫格兰特博士的时候杀掉袭击者的委托。明白吗？在这两三年左右不断崛起的年轻杀手这一背景已经证明了他的本领和能力，在冷酷无情的他面前，不建议你赌上性命哦？」
浩介是冷酷无情的年轻杀手先生⋯⋯⋯浩介的眼角隐约发亮的东西开始流了下来。金伯利被拘束的手和他内心一样颤抖不已。
看到这里，武装的男人们说着「额，不妙啊，那家伙拚命压抑着杀意的冲动」什麽的，脸上浮起了战栗的表情。金伯利被传来的震动，说着「唔，多麽疯狂的家伙啊」脸上充满焦躁。
「凡妮莎，你和我有什麽不同？为了达到目的利用这种没有理智的异端。结果，为了目的，你也是什麽都会做的吧？」
「等等，异端什麽的──」
「确实，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也是需要通过行动来判断的，如果，他真的是的异端，那股杀意朝向和格兰特博士毫无关系的人们时，我会赌上生命去阻止他」
「那个，能停下自然地把我当做异端的行为吗──」
「凡妮莎啊，你们是一伙的啊！说到底不过是为了钱的目光浅陋的壊蛋！那里的杀人鬼，先生，很好吧！」
「喂喂，我的眼泪一直在流淌啊，『先生』就算了，叫我『杀人鬼』什麽的也好──」
「哼，连金钱的意义都不知道的孩子一样的言论，但是，别忘了哟？做出那个恶魔的药的人，不是别人是那个小姑娘，要说异端的话，你们那边才是──」
金伯利在那里的华丽演讲，化作看不见的刀刃刺伤艾蜜莉。艾蜜莉的表情因为疼痛和罪恶感而扭曲，无意识地用手紧紧抓住胸口⋯⋯这时，金伯利的言词骤然停止，替代那的是「痛痛痛」的悲鸣。
接着，终於有人主要到。在金伯利背後已经泪目的浩介，不知何时手上拿着闪闪发亮的物品的身影。
「我不知道你们的事？我是局外人吗？所以我本想着尽力不去伤害双方的，只想着让两人逃跑？但为什麽会这麽普通的被放置在这？补补，没有什麽别的意思。习惯了。我完全没有在意。不在乎，但是，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视是不行的，嗯」
「Ｍ⋯⋯Mr.Ｋ？」
「冷，冷静下来Mr.Ｋ。并不是特别地瞧不起来──」
总觉得将会被成非常糟糕的场面的氛围下，凡妮莎用话语搪塞着，金伯利也是同样一边流着冷汗边组织话语。而艾蜜莉和武装的男人们，视线也对上了因心理受伤而颤抖的浩介。
在紧张之中，终於得到关注的浩介，有点高兴地嘴角上翘了，然後，金伯利他们也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这样的话，尝尝这个！火之钢中诞生的狂暴凶器──烟灰缸！」
「什麽啊这种说法，等，等等──呃啊」
闪闪发亮的物品──明明是古旧的酒店却不知为何放置在房间里的沉重的玻璃制烟灰缸，浩介保持满脸笑容的表情向着金伯利的头顶挥下。
伴随「咚」这样很痛的声音响起时，金伯利眼前星星散落，就那样脱力撞向地板，翻起了白眼。看来大家都喜欢的星期二的凶器很好的发挥了作用。
武装男人们的视线被被金伯利吸引，紧接着，便把枪口改为对准失去了盾牌的闯入者。
但是，在那样的他们的视线等高处，一个小型物体轻快地飞舞着。
「你们，要逃跑了！」
浩介那样说的瞬间，空中的物体爆炸了，足以烧灼视网膜的强烈闪光蹂躏着房间，没错，那是闪光手雷的光辉。浩介若无其事地捡起手雷，在殴打金伯利的同时扔了出去。
武装男人尖叫着「又是这样吗」这样骂人的话捂着眼睛，听起来就觉得疼的「咚」声音再次响起并伴随「噗」这样短促的叫声，浩介用星期二的凶器把艾蜜莉附近的男人全部打飞。
「Mr.Ｋ！格兰特博士也」
「是是，我知道了，还有，别叫我Mr.Ｋ」
「呼，谁，是谁！？　Mr.Ｋ！？」
「⋯⋯」
光在室内蹂躏着，第二次因为没有事先商量而遭殃的艾蜜莉，因为视力忽然被剥夺感到胆怯，於是以两手抱头的方式蹲下了，不知道为什麽，这个防御姿态有着难以言喻的魅力。
对那样的她，浩介骂着扛在肩上，其实浩介想法是，在顶住第一次闪光时，通过自己的虚张声势保护两人的视力，在她们逃走的时候迅速隐藏，但看来事情没那麽顺利。
不过，被夺走了视力的凡妮莎也没什麽问题，把室内所有人的位置和距离都吧务了，在视野崩溃的同时迅速移动到附近，不愧是她。
武装的男人们，虽然看不到他们，但是还是拿枪指向声音的方向，但是要确保艾蜜莉的性命，这样做没有意义。只能东奔西跑，不像金伯利那样迅速从上面楼层追来，就算是第二次也同样简单地被剥夺了视野来看，他们没有被特务机关的水平。
「到外面，一条路走到底，有车」
「了解，话说回来在跑着啊，还不能看见不是吗？」
「啊，那个，Mr.Ｋ，哎。那个肩膀，马上要，不要，要，要出来，喵库⋯⋯」
「稍微能看到一点，能把握大概的步数距离，如果错了请引导我」
「明白了」
「所，所以，那个，要，额，刚刚，没有去厕所，不好⋯⋯」
艾蜜莉的肚子面临着危机，但在这种会与敌人遭遇的场合，几乎看不到也没持有枪的凡妮莎指望不了，剩余的战力只有浩介，因此一只手空出来是很有必要的。就算不知道会漏出来，也不能用双手抱着和堵住。
所以，即使膀胱先生在悲鸣，也不能听艾蜜莉在袭击时候去上厕所的请求，絶对不是因为艾蜜莉在絶妙的时候打断自己话语，说出白天的事情而对她进行的小小报复，不是就是不是。
「唔，果然有吗，尝尝这个，必杀，火曜日的突击！」
在艾蜜莉酱拚命保护自己尊严的战斗时，浩介将周二的凶器扔向从楼梯门出现的武装男人，如同飞镖般完美旋转飞翔的周二──烟灰缸准确地击中露出脸的男人的鼻子，漂亮的安全打。
在盛大地流着鼻血躺下的男人身旁，有个烟灰缸，已经吸取了数人的鲜血了，让人担心这会不会变成妖刀那样的妖器。
凡妮莎若无其事地踏着倒下男人的胯股之间移动到楼梯，视力下降的她一瞬间给人一种在飞的感觉，凡妮莎这的看不见吗给人这种怀疑般轻快地下着楼梯。
「Ｍ，Mr.Ｋ？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听，拜托你放下──」
「这里没有Mr.Ｋ」
「不，不行！楼梯不行啊！拜托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浩介一口气跑下楼梯，轻快地踩着凡妮莎那飒爽的步伐追着上去，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跟上凡妮莎的速度下楼而已，絶对没有别的目的。
在下楼的过程，像什麽「不要啊」「请，请原谅我啊」「在发出悲鸣哎哎哎」「要出来了，已经出来了」「Mr.Ｋ，之後要杀了呜呜呜呜」「啊我是说谎的！对不起噫噫噫噫」听着艾蜜莉酱的悲鸣声音稍微有点激动，都说了没有别的想法了。
「格兰特博士，稍微小点声，说不定还有敌人」
「在，在这种情况下，要说的是这个吗？」
「没关系的，因为是在特殊情况下⋯⋯没什麽可害羞的」
「现在，我知道了！我，没有同伴哟～～～」
艾蜜莉酱的悲鸣停不下来，包含女孩子的尊严在内，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下，在这种不习惯的场所对艾蜜莉而言是各种意义上的紧要关头。
但是，艾蜜莉真的在肩膀上漏了的话浩介会感到麻烦，是时候换成用腋下抱着的姿态。浩介是个很正常的人，艾蜜莉是美少女，因为她漏了而感到高兴什麽的性癖完全没有。
但是，这和浩介的别有用心无关，只是因为这个决定作的晚了。
「啊？那个白衣的女孩？不稍微离开一下吗？我把你抱在腋下」
「不，不行⋯⋯如果动了的话⋯⋯就出来了」
「等等等等等等，已经没有震动了哦？已经好好地在楼梯上下降了」
「做不到⋯⋯对，对不起，爸爸，妈妈⋯⋯艾蜜莉⋯⋯是个壊孩子」
呜呜呜地紧紧抱着浩介纹丝不动的艾蜜莉。浩介看不到的那副模样，眼中充满空虚，嘴角浮现乾燥的微笑。
对着突然像父母忏悔的艾蜜莉，浩介说着「不好，做过头了！？」露出焦躁的表情。在途中已经把所有抵消震动的技能都发动了，只不过最初艾蜜莉已经到达极限了。
「加，加油啊白衣女孩！不要放弃啊，放弃了的话，尊严就结束了啊！」
「⋯⋯（颤抖）」
「连话都没法说了吗！？那边的西装等一下，这个孩子已经到达极限了！稍微停一下让她在哪个角落里──」
「没有那种闲暇。Mr.Ｋ。你也是个男人，请默默地接受吧」
「你到底在说什麽啊！？唉唉，白衣娘，我现在把你放下──」
「──啊」
「等──」
在破烂旅馆发生的深夜逃走剧场。
意识恢复後的金伯利他们追着漂亮地到达的终点的浩介他们
⋯⋯在那里好不容易发现了水迹。


◎你，是宅吧
「杀了你，Mr.Ｋ，一定要杀了你。管你是什麽手段高明的杀手，小看研究者的话，絶对，要杀了你」
偶尔有街头灯光照亮的车内後座，编织着呢喃的诅咒话语。
驾驶着的凡妮莎透过後视镜望去，在她的视线中，是後座上因抱着膝盖而显得娇小，以死鱼眼吐露着怨恨的艾蜜莉的身姿，在她的极近距离旁的是流着冷汗的浩介，这样交替看着。
浩介的上衣放在脚下。就像室内散发什麽（味道）一样，就算因打开窗户导致冷空气吹入也不介意，那理由不言而喻。
隔着後视镜，浩介和凡妮莎视线重合了，浩介以噗噜噗噜泪目的状态摇着头，像视线里的凡妮莎求助。
凡妮莎迅速移开视线，从後面发出了「Gong」这样头撞到玻璃上的声音。
（⋯⋯话虽如此，Mr.Ｋ，他，不管怎麽说⋯⋯都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啊）
感觉到投向自己脸上的SOS的视线，凡妮莎在心中自言自语道。
──Mr.Ｋ
自两年前开始，不断暗杀有重度警戒对象的经历和相貌均不明的杀手。没有所属组织，只能用特定的方法委托，根据报酬的话不管多麽困难都会去杀掉对方。
是凡妮莎所属的安保局从一年前开始便记录在黑名单上的危险人物，包括刺杀的手段在内，国家情报机关对於（Mr.Ｋ的）调查如同虚设那样，认真地调查是从半年前开始，但还没有查出真身，就这样的事实已经说明（Mr.Ｋ）十分危险了。
只是，尽管持有着这样的手段，在和现有的黑名单记录者进行比较後没有发现同样的人物，作为情报局的特大新秀被关注着。
顺带一提，国家安保局有对威胁到国家安全的重大犯罪的庞大搜查权和逮捕权，更是为了保护重要人物的机构，国家情报局则如同字面意思那样是谍报组织，在各部分上有着更为细分的岗位，不过在这里割爱（不提）
凡妮莎她曾在一段时间里加入了调查Mr.Ｋ暗杀事件的搜查队。在那个过程中通过犯罪推理了解了Mr.Ｋ的事情，并取得了接触的方法。
档案显示，Mr.Ｋ把暗杀业当作完整的商业这样记载着，杀人的手法相当简单，没有任何玩弄目标的想法，一击命中要害，确实地杀掉。犯罪取乐的信息和犯罪声明也没有。并且，只要接受了契约，不管有多麽的困难，哪怕是比起契约内容（真实）难度要高上许多，能够看出直到契约为止絶不停下的政策。
毫无疑问，Mr.Ｋ是个凶恶的杀人犯。但是，不管是多麽冷酷的人，只要是合同就必定遵守的工作者。
由於金伯利的背叛导致同伴全灭了，在和本部的支援汇合之前，只能从敌人的袭击中不断逃跑，无法摆脱孤立无援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艾蜜莉，哪怕多一张手牌也是必要的。
在护卫的同时附带了杀人的条件──这是凡妮莎的苦涩选择。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後，肯定会遭到惩戒处分的吧。
本来，能和Mr.Ｋ取得联络（这件事）就很难洗清，而且在快要（和总部）汇合的时候，隐藏了真面目的他是否会遵守合同（直到护卫任务彻底完成），在这一点上赌上了。
总之，委托的内容是护卫。理所当然地应该在护卫对象附近，那样肯定会暴露Mr.Ｋ的真面目。虽然据（档案）分析得出他是个变装达人，但那样也是十分危险的。
况且，稍微调查一下（就能知道），委托人是政府的相关人员，在情报战方面相当强的Mr.Ｋ马上就知道了吧。
因此，在准备了足够的报酬，稍微期望能吸引到（Mr.Ｋ），进行了联络的凡妮莎，意外地，Mr.Ｋ的回覆是「我接受了」，这让凡妮莎感到惊讶，Mr.Ｋ初步了解隐藏护卫的基本条件，在要求了大量的金额後结下合同。
（说起来，他在那个场合上的表现。说起来，没想到还是个少年这种年纪的日本人⋯⋯⋯是变装吗？就算这麽说，在这种距离下完全不明白啊，看不到真面目啊⋯⋯⋯真实的他，到底在考虑些什麽呢？）
在室内，远离现场的地方进行护卫（行为）是相当困难的，在室外进行狙击等的方法保护也是不可能的。Mr.Ｋ最初就明白了这一点。所以，说不定已经想到了，做好了凡妮莎和艾蜜莉使用闪光弹後向楼下移动的准备。
（虽然）在内心中，（也有过）档案出错的，考虑过那个真的是为了钱的卑劣杀人鬼的可能性。Mr.Ｋ有向己方露出獠牙，舍弃凡妮莎她们这种可能。
（现在，也有假装成别的人格的可能性⋯⋯）
再次，通过後视镜准确地看向（浩介），（在那里的是）浩介露出「终於看向这边了！」这种感觉的表情而闪闪发亮的身影。然後是，时不时地看向艾蜜莉，对凡妮莎发出眼神接触。
⋯⋯一个以女孩子作为对手时相当困扰，拚命寻求帮助的精明强干暗杀者。
（搞不懂啊⋯⋯）
从後座发出「喂，刚刚，眼神重合了吧。为什麽又移开了！」这样小声的搭话。在想像着Mr.Ｋ的时候，「呐，等等，无视了吗⋯⋯难道，就算搭乘同一辆车也意识不到我吗⋯⋯？」这样眼睛充满泪水的的日本少年的身影，无论如何都和凡妮莎的想像不着边际。
「那个，Mr.Ｋ」
「！虽然不是Mr.Ｋ，怎麽了？」
因为被搭话，稍微有点高兴而探出身子的浩介，凡妮莎再次拜托刚刚被拒絶的事。
「非常抱歉，能改变驾驶者吗？就算是我，这样也有点辛苦了」
「哎，不，刚刚也说了，我不会开车，也没有开过。还没有取得驾驶证啊，话说，即便在日本拿到驾照，在国外开车真的好吗？」
「⋯⋯真的，没有驾驶过吗？」
「没有啊，连摩托车都没有坐过，所以不行，虽然很对不起受伤的你⋯⋯」
「不，没什麽，意识方面没什麽问题，而且也止血了」
逃离古旧旅店後，车载着凡妮莎她们。在那时，凡妮莎因为自身受了伤，也没有追赶者这种大问题，於是拜托浩介驾驶的时候，用了和现在同样的理由拒絶了。
一开始认为这是开玩笑，或者说是为了准备战斗而希望自己处於自由状态，这麽想的凡妮莎，看到现在用八字眉道歉的浩介，认为不会开车这件事情是真的。
不仅在英国，在世界各地都进行暗杀重要人物的Mr.Ｋ却不会开车什麽的，怎麽想都不可能⋯⋯
（不或者说，为什麽，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拚命地否定自己是Mr.Ｋ⋯⋯⋯或许，是想要隐藏真面目，吗？不不，难道是⋯⋯）
在凡妮莎心中，Mr.Ｋ渐渐变成了一个笨蛋。
只有一点点，正如浩介所说，「难道，认错人了？」这样的想法稍微浮现，但那个谁也发现不了的可怕的隐身，被枪口对准也完全不怯场成习惯的气氛，以及脸一发子弹也没有使用，而是用酒店的烟灰缸便能逃出的本领⋯⋯怎麽想都不可能是「普通人」
於是，在凡妮莎心中，浩介那和印象中（的Mr.Ｋ）不吻合的地方，都用「不可思议」「奇妙」的评价来修正了。
不可能是因为，隐身是生而就有的悲哀能力，由於身边有人使用电磁炮而习惯了枪什麽的，还有，不使用枪，只是单纯的没有带枪而已，不能射击什麽的怎麽想都不可能。
Mr.Ｋ是暗杀者。浩介确实是很强的暗杀者，但不是Mr.Ｋ。这对「地球的」暗杀者来说并非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论及互相厮杀的修罗场经验非常丰富。
就这样，因为浩介的人物形象，凡妮莎更加混乱了。
「呐，呐啊，从刚开始就搁置的这个孩子，该怎麽办啊？说着什麽对我抱怨的语言，已经是可以听到诅咒的等级可。虽然眼神已经死去，但是不知道为什麽开始一点点的
浮现笑容。啊，刚刚，『咯咯咯』地笑了吧！？絶对，不妙啊！」
一边战战兢兢地瞥着艾蜜莉的浩介，脸颊在抽搐着。凡妮莎看到了堕入黑暗面的艾蜜莉的身影，急忙对放置浩介的不协调感，终於向艾蜜莉搭话了。
「格兰特博士。请振作起来，那个时候也说了，是处於特殊情况，没什麽好害羞的」
「⋯⋯凡妮莎」
艾蜜莉那空虚的瞳孔稍微亮起了光芒，抬起脸。透过後视镜，艾蜜莉和凡妮莎的视线重合了，这比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有效。
「而且，和我相遇的时候你不也失禁了吗。事到如今──」
「呜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反正，我是个失禁女噢噢噢噢」
订正，停下那说法啊。浩介「这是追击吗，怎麽办啊！？」这样吐槽着，艾蜜莉，则是再次把脸埋入膝盖中，两手抱头使她显得更小了（抱头蹲防）
後座变得翻天覆地的样子，凡妮莎表情变得焦急，努力想着挽回的办法。
「大、大丈夫得斯哟，格兰特博士。我和Mr.Ｋ都不说的话，谁也不会知道。不知道的话就和没发生过一样」
这是何等的谬论，但是，艾蜜莉那破碎的心，却感受那温柔的风。毕竟是异性，如果被年龄相近的异性知道（这种事）的话，那样便是对精神造成巨大伤害（Damage），不是那麽简单能遗忘的。
「但、但是⋯⋯」
艾蜜莉的视线战战兢兢地向浩介望去，但是，就好像是提前预想的一样，这次以得意洋洋的表情凡妮莎安慰的话语。
「格兰特博士。放心吧。Mr.Ｋ是日本人」
「那、那又怎麽了？」
「在日本，有这样的话语。──『不如说是奖赏』」
「什、什麽意思？」
浩介「所以说，不是Mr.Ｋ，是浩介啊」这样被华丽地忽略了，继续说着的凡妮莎，艾蜜莉的脖子微微向前倾，然後，察觉到凡妮莎话语含义的浩介，「不，稍等一下！」这样制止⋯⋯
「美少女做的事，无论是什麽都令人高兴，赚到了的意思。没错，对方是美少女的话，哪怕被践踏也好，殴打也好，辱骂也好，然後，即使是尿尿！不如说是奖励的意思啊！」
「为为为、为什麽啊！？」
这是天才少女艾蜜莉＝格兰特所不知道的世界，日本人到底是有多深入啊。战栗的表情在艾蜜莉脸上游走着。浩介「住手！不要把全部日本人都卷进去！？这样呼喊着，这样也被华丽地无视了，凡妮莎的话语继续着。
『格兰特博士。你是美少女。然後，Mr.Ｋ是日本人。也就是说，对格兰特博士尿尿这件事情，在Mr.Ｋ的内心，是欣喜若狂的！』
确实是完美的逻辑啊。一点漏洞也没有！凡妮莎也罕见地因得意用鼻子哼哼着，安慰的话语还没结束。
『所以，格兰特博士，在Mr.Ｋ抱着的你盛大地失禁，而导致他全身都湿透的时候，对他而言是意外的奖励。这是一个恩惠，把那个作为挡箭牌，让他闭口不谈，他会相当高兴地答应吧。不，不如说，如果是命令的话会更──』
『你已经可以闭嘴了啊！话说回来，为什麽你会知道那种亚文化──』
『这这这这这个、变态啊。你、我、我的、Ni、Niao──因为那种东西而高兴什麽的！到底是什麽神经构成的啊！？』
掩盖了凡妮莎话语的浩介，在那之後，被面红耳赤的艾蜜莉抓住胸襟噶库噶库这样开始摇着，「库哎」这样发出呻吟的声音，艾蜜莉「忘掉它！忘掉它！忘掉它！」这样大叫着拚命地摇晃浩介。
窥探到了常识外的世界，已经接近极限的精神终於变成了错乱的状态。浩介的後脑勺噶库噶库地叩击着车门，已经没有意识了。
补刀⋯⋯
「⋯⋯格兰特博士」
「什麽啊！」
「Mr.Ｋ的记忆已经在尝试飞走了⋯⋯」
「所以说什麽啊！」
「不，硬要说的话，因为那样的体位⋯⋯格兰特博士的长筒袜还没有脱下的状态，Mr.Ｋ的衣服会更加染上博士『那个』的味道」
「！？」
「Mr.Ｋ会更加高兴的吧？」
「你啊，一直在说我变态变态的。好啊，那个挑战我接受了！到外面去！堂堂正正地来吧！」
（浩介）抱着脑袋啪啪地躲开艾蜜莉那仍有气势的後脑勺门强打，在那个瞬间，裙子卷了起来，那包裹着足部有着微妙颜色的黑色丝袜露了出来，这时浩介的意识如同遇到仇人的战士那样朝向凡妮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着实幸运。
不过，浩介的裤子，如同凡妮莎警告的那样，「那个」的味道深深地渗了进去⋯⋯
後脑勺的痛处，再次因味道的渗入导致自身的羞耻心如马赫般（增长）的艾蜜莉的叹息声，凡妮莎对浩介的怒声「到底，为什麽生气呢？」这样倾斜着脑袋⋯⋯
深夜逃走的车里，从古旧旅馆开始就在继续着──混沌。
有着华丽而陈腐的霓虹灯的招牌散发耀眼的光辉，在街道边的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有着）上半身只穿着内衣的凡妮莎，以及在那旁边脸颊微妙染红的浩介的身姿。
「嗯⋯⋯」
「抱、抱歉。很痛吗？」
「不，没有问题，话说回来⋯⋯你很熟练啊」
「嘛，这种程度的话呢。有很多练习的机会啊」
「确实，相当熟练呢」
两人并非在做着不正经的事情。在汽车旅馆这种姑且算是可以安心下来的地方，浩介用急救箱为凡妮莎的侧腹伤口做处理。
原本，在托达斯就被教会了这种程度的应急处理（为了应对在魔力用尽无法使用回复魔法的场合而教育），同时在回归後通过在战场的医疗现场自学自习地记下来，这使得浩介的应急处理技术非常高。在回来後的医疗现场巡回的旅行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涂上止血剂，用乾净的綳带纱布缠好。在那个的同时，稍微用了一下在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促进回复的方法。
「这样就好了，也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和要害。最初的应急处理很适合，应该没问题了。但是有点担心感染问题，虽说不是很轻的伤，不早点治疗的话」
「我知道的。但是，现在不是说那种事的时候，虽说你来了，但还不能说我们脱离了孤立无援的状态⋯⋯至少，等增援来保护格兰特为止，没有休息的打算」
「那个，虽然这麽说也没错」
只穿着衬衫的凡妮莎露出严厉的表情，但在之後，苦笑着向浩介投向视线。
「虽说如此，本来应该会陷入五成身体无法行动的状态，在那之前，Mr.Ｋ来帮忙分担了」
「⋯⋯不，那个啊，虽然说过很多次了，我不是Mr.Ｋ。是浩介，只一个日本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和真正的Mr.Ｋ再取得一次联系不就好了──」
不管怎样都不承认自己是Mr.Ｋ的浩介，凡妮莎抱有怀疑想说什麽，透过清澈的眼神，探索Mr.Ｋ的本意。
在那之前，浩介极力抑制自己去思考那唰唰唰的水声，随着叽叽的水龙头的回转声停下的同时，抽搐了一下，浩介突然安静下来。不知为何有着奇怪的紧张表情⋯⋯没办法。因为是男生啊。
紧接着，在门的对面伴随飒飒声，给人活蹦乱跳感觉的声音轻轻地传过来⋯⋯
「⋯⋯为什麽两个人同时安静下来了啊」
艾蜜莉透过半开的门，露出一半带着怀疑表情的脸。在那瞳孔里，寄宿着明确的警戒心。主要是针对浩介的。
刚从淋浴间出来的艾蜜莉在那麽一瞬间进入浩介的视野之中，（浩介）忽然扭过头，如同看到什麽猛料。
艾蜜莉毫无疑问是个美少女。那样的她，湿润的头发垂下了，只穿着一件衬衫和短裙。胸口的两个纽扣解开着，露出漂亮的脖子。黑色的长筒袜因为脏了而没有穿，换句话说，那细腻柔软的艾蜜莉的足部毫无遗留地展示了。
「格兰特博士，没有什麽事。刚刚我受到了（医疗）处理」
「是吗，凡妮莎，没关系吗？被射击了不是吗？真的没关系吗？」
「哎哎，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吗，如今还没有到达极限的感觉，并非危及到生命的伤口」
那个时候，同样从凡妮莎那取回了实现的浩介，忽然注意到，因为侧腹（的伤）而四肢着地的凡妮莎在窥伺艾蜜莉的裙内。房间的暖色系电灯相当昏暗，「那个部分」因为黑暗而看不见⋯⋯
（等等，染上的袜子被丢掉了，那，同样脏了的内衣⋯⋯怎麽了？）
浩介背部的电流奔驰着，不，不会吧⋯⋯
「这样啊⋯⋯没有？」
「！？」
发出咻啪这样的声音般的气势按住裙子，同时立即变为女子坐状态的艾蜜莉。脸变得通红，猫眼因为羞耻和愤怒而往上吊着。
「啊，不，刚刚的事⋯⋯」
「没办法啊！还没有乾！」
「啊、是」
「不愧是Mr.Ｋ，不体贴得过分」
「啊，是，不会顾虑啊」
不但让自己隆重地失禁，还指出不穿胖次，但是，姑且，因为对方帮助了自己而没有办法直白地表达愤怒，失禁无内娘艾蜜莉，把自己隐藏在被子里抱头蹲防。
就连浩介自身也有了失言的自觉，对被窝里因羞耻而颤抖着的艾蜜莉不住道歉的同时，「这孩子，变得更加小了呢」这样发表感想，当然，是在心中。
「我想谈谈今後的事，可以吗？」
因浩介的道歉而像有着战战兢兢的警戒心的猫一样从被子里露出脸的艾蜜莉，看到凡妮莎一脸认真地开口了。
和点头的艾蜜莉对比鲜明，浩介则是稍等一下这样用手制止了。
「在那之前，首先该告诉我不是吗？不能现在马上联络帮助我们的人吗？到了这里也没有取得联系的样子⋯⋯虽然多少察觉到了，凡妮莎小姐是国家组织的人对吧？为什麽不像所属机构发出支援请求？」
这是推进接下来谈话的大前提。浩介会帮助她们，是为了回应因看到凡妮莎将要被杀的样子的艾蜜莉的求助。毕竟，浩介对眼前有人被杀的时候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敬谢不敏。
但是，同时他没有把握事情的大概。不能断言金伯利他们是恶（的情况下），做不到继续帮助艾蜜莉她们。在那个场合是因为没办法才选择与两人共同逃亡的路线，在凡妮莎叫来足够与金伯利对抗的同伴之後，作着尽快消失的打算。
正因如此，在听详细情况前，应该尽早叫来伙伴才对⋯⋯
「格兰特博士，接下来要讲关於那个东西──【巴萨克】的事情。可以吗？」①
「⋯⋯唉唉，反正，也不是隐藏的时候了，没关系。」
「喂喂，为什麽自然地无视我了，快点呼叫同伴啊」
凡妮莎以严肃地表情向艾蜜莉发问（无视浩介），艾蜜莉闭上眼睛发出如同缥缈的声音同意了（无视浩介）。那个表情被房间里的粗糙电灯泡造成的阴影覆盖，光线的差别导致的阴影，令浩介的存在感变低了。
浩介看着直到刚才为止还在「是，是吗」，（因害羞）抖动着，生气地鼓起脸的艾蜜莉，这样的她也被灯光的阴影所覆盖。「呐，为什麽她不会变成（我的）同伴啊？呐，为什麽啊」这样问凡妮莎。
「事情的开端，是从格兰特博士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药物──【巴萨克】向外部泄露开始的。」
「听不见。我什麽都听不见！这麽中二地命名的药物什麽的，我什麽都听──」
「【巴萨克】──狂战士（Berserker）的说法的源头，不分敌我，化作在战场上大暴动的神的战士。虽然不知道是谁取的名字，但却相当符合的命名。不管怎麽说【巴萨克】正如字面意思，普通的人类的话，（用了就）回不来地『狂战士化』的最糟的药物。」
「⋯⋯」
在抱着膝盖表情阴沉的艾蜜莉的身旁，浩介以体育坐堵住耳朵不不地叫着。在那个浩介的耳朵如同扭曲般注入了凡妮莎提高音量的话语。
「格兰特博士是那些追求那知识的人的目标，这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为了保护她，我们，国家安保局行动了⋯⋯却因为金伯利的背叛，我以外的小队全灭了」
想起伙伴了吗，凡妮莎稍稍眯起眼睛重复说着。
「当初，认为只是金伯利背叛了而已⋯⋯现在想起来，与支援的合流不自然地失败。那就是以防万一而和您签订契约的理由⋯⋯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对本部有或许的想法，直到弄清楚那个之前，不能轻易地和本部联络」
「啊，是呢，姑且，算是回答了我的提问。不过，有很多多余的步骤啊⋯⋯」
脖子无力下垂，听完内容後在脑中反刍的浩介，就这样仰望着天空。
在视线的前方，是渗入污点的天花板，以及在夜晚的黑暗之下努力对抗的电灯，黑漆漆的污渍展示着恶意，想要把希望之光吞入夜之暗中⋯⋯这简直就像如今艾蜜莉她们的现状。
偶然因魔王大人的指令来到这个国家，偶然呆着的咖啡店和她们相遇了，偶然因为没有合适的航班，偶然入住的旅店遇到了她们。
简直就是命运的恶作剧啊。
背负着世界第一存在感低下这种讨人厌称号的男人，在这样的世界找到了自我。
话说回来
「在异世界召唤的时间点开始啊，事到如今说什麽呢，也对呐」
没错，和卷入这种事件相比，在那个残酷的世界里活下来的魔王一行人，确实，事到如今说什麽呢。
「？Mr.Ｋ？」
「怎麽了？」
没能理解浩介嘟哝的意思，稍微歪着头的凡妮莎和艾蜜莉。
对着那两人苦笑的同时「什麽也没有」地摇头，总之，这样听完後就逃走什麽的，良心上过不去啊，浩介细细的听着两人的说明。


◎艾蜜莉＝格兰特的回忆
这是说明序幕镜头之前发生的事情的回忆篇。
════════════════════
「为什麽⋯⋯为什麽会那样⋯⋯为什麽⋯⋯」
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的同时，艾蜜莉＝格兰特在大学的研究栋那延绵不断的道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大步行走着。
──艾蜜莉＝格兰特
有着金发侧马尾和如同猫一般上吊着的眼睛，同时穿着白衣这种标志的少女。在这个英国屈指可数的有医药相关的研究设备的帕西瓦尔大学，十一歳便入学的天才，已经发表了一些评价甚高的论文的一流的研究人员。
在初入学时，因其年龄和考试成绩卓越的缘故，受到了相当的关注，以及不少的嫉妒，受到异类一样的对待。於是，还是幼女的她，学会了虚张声势和装模作样的脸作为屏障挺起胸膛，不愿展现内心的这种做法。
这样的她，像现在这样因为动摇和焦躁而连隐藏内心的余裕都没有的时候相当少见，在校园里星星点点的数个学生，均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周围的学生们，（以）不可思议的，看着什麽珍稀事物的视线，但是，埋头於内心的艾蜜莉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这时，从女孩的挎包中突如其来的旋律让她取回了自我。
侧马尾连装作不介意的行为也没有做的艾蜜莉停了下来，啪嗒啪嗒地有点慌张地在挎包里找到目标的手机并取出。
「是、是，艾蜜莉Desu。是，老师吗？」
『啊啊，是我，艾蜜莉。现在，在哪里？还在家里吗？今天早上的新闻你看了吗？』
平常洋溢着不似五十多歳的慈祥爷爷气氛的老师──雷金纳德・当教授，和刚刚为止的艾蜜莉一样，以焦躁和困惑混合的声音接二连三地提问着。
当教授是这个帕西瓦尔的教授，（同时也是）艾蜜莉所属的研究室的责任人。有着混合白发的黑短发，稍稍宽大的身体，以及厚实的眼镜，喜欢用古旧的烟袋，（从这样）的外表来看确实是「教授」的姿态。事实上，在这个人帕西瓦尔大学里谈论到「教授」的话，大部分学生都会想到当教授。
首先，他的外表造成了这个事实，在这之上，他作为教育者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存在，虽然并非当教授本身有非常大的功绩，但是他的学生们大多，都是对社会有极大贡献的一流研究者，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雷金纳德＝当」教授是自己的恩师。
（虽然）在学会上没有留下什麽特别地成果，但他被赋予教授的地位和研究室。而在大学的教授会上，其他的教授们都表示敬佩，作为教育者能力之高是明显的吧。
「不，马上就要到研究室了。老师呢？」
『我也是，马上就要到研究室了。那样看来，你已经看过新闻了吧？』
「是的，赫德里克前辈和里夏前辈也一样。两人和其他的前辈取得联络。我先一步从家里出来了」
『是吗⋯⋯⋯那麽，大家都来研究室吧？』
「是，我会去迎接罗德前辈他们，赫德里克前辈们会马上到研究室」
『明白了。那麽，详细的话就到研究室里再说。⋯⋯艾蜜莉，抱歉。一定，很不安吧，因为在学会聚会上一直在一起，让你昨天没有回家真是抱歉』
当教授那发自内心的安慰话语，让艾蜜莉的泪腺瞬间快要决堤。
艾蜜莉的老家离这个大学相当的远。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十一歳的她，独自一人从父母身边出发，在入学大学的同时进入了宿舍。
当初，面对天才幼女的好奇视线，无情的话语，嫉妒，如同异类一般的对待。「我，是来学习的！完全，不在意」这样用虚张声势固执地反驳的艾蜜莉，那样逞强的少女，和家人分开的寂寞，在大学和宿舍间往返而日渐疲惫的内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因为有着出众的头脑，从年幼开始，就已经习惯了周围对自己的过度期待和特别地待遇，为了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会扭曲内心，提供和普通孩子一样的态度作风的父母的教育方针，以及深深地爱情，让艾蜜莉和普通女孩孕育着同样的情感。
正因如此，只是说，除了身边的东西外，一个星期必定有一次送来的父母的信支撑着艾蜜莉的心⋯⋯但也接近极限了。
这样的，幼小的心灵的悲鸣，在某一天忽然停止了。
──如果可以的话，不在寄宿在（我的）家里吗？
这样说的是当教授，帕西瓦尔大学里有着最高教育者称号的人，他的家是在清静的住宅区的相当大的房子。早已因病逝去的棋子，也没有孩子的当教授，房间宽敞得令人只能因寂寞而苦笑，於是让相当多在金钱方面没有富余的学生寄宿。
正好有空房间，当时，看到了出席自己讲座的年幼的研究者之卵（艾蜜莉），看上去就要崩溃的时候，当教授这麽说着向艾蜜莉伸出手。
在家里有很多哥哥姐姐。与其说是寄宿家庭，不如说是家人一样。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起创造大学生的回忆。
当教授的那句话，对艾蜜莉而言是无可替代的宝物。
『艾蜜莉？怎麽了？没事吧？』
「⋯⋯没关系的，老师。谢谢你的关照」
在寄宿家庭中的四年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也是如此，简直就像对真正的女儿操心那样。对艾蜜莉来说，（当教授）相当於另一个父亲一样的存在。实际上真正的父亲卡鲁＝格兰特「父亲的角色被抢走了」这样感到抱歉。
今天早上，赫德里克和里夏在看到冲击性的新闻而凌乱的内心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
担心着艾蜜莉的当教授再一次，说着说着没关系的话挂断了通话，这次以坚定的步伐迈向研究室。
～～～～～～～～～～～～
在帕西瓦尔大学内的大型设施──研究室Ｃ栋的一个房间里，漂浮着沉重的氛围。
在常德市，这个研究室的责任者当教授和艾蜜莉，以及和艾蜜莉一样寄宿在当教授家的当教授的学生──赫德里克＝维斯库，里夏＝阿什顿。此外，同样的当教授教育的学生罗德＝赫斯特与丹尼斯＝李顿
「咕，是偶然对吧？呐？对吧？」
虽然是帅哥但却用这种轻浮口吻的罗德，罕见地用抽搐的表情一厢情愿地说出口。
自称女权主义的他，有着女孩子一样的声音和性格外貌，同时也是研究室里的气氛制造者，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率先让场面温和下来。
但是，那样的他，在电脑上流淌的网络数据中看到今天早上的新闻时，也是去了说俏皮话的余裕。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呢，怎麽想？还是说这是在特定时刻吗？」
用中指推了推眼镜的丹尼斯不隐藏那不愉快的表情反驳。剪短的头发，到颈部为止都好好扣上纽扣的衬衫，以及眼镜。和在「当研究室」的外观相反──真正的他，经常和罗德争锋相对，这次的反驳无异於战争开始的信号。
明白了这点，罗德和丹尼斯用同样的表情闭上了嘴。
「肌肉急剧肥大化，异常的恢复力，感觉不到理性的言行⋯⋯这样发病的症状，药，我不知道，除了『那个』以外⋯⋯」
因为赫德里克那直白的话语，旁边的艾蜜莉身躯一震。赫德里克是艾蜜莉前往当教授家时已经在寄宿的前辈，在家到大学都是如同支撑着艾蜜莉的亲哥哥般的存在。
赫德里克也，在当初因为不知道如何与天才幼女接触而远远避之，不过，由於寄宿家庭的契机而理解到艾蜜莉除了头脑以外，也有着普通女孩的情感，在那以後如同亲妹妹一样疼爱她。
艾蜜莉，单单地开口叫「前辈」的时候，等於是在说赫德里克，这是」当研究室」的成员和周围亲密的朋友众所周知的事实。
那样的艾蜜莉衷心信赖的前辈的话语，让产生了「那个」的艾蜜莉，如同胆怯的小猫一样颤抖。赫德里克马上察觉到了「对不起，艾蜜莉，并不是责备你」这样温柔地抚摸艾蜜莉的头部。
「笨蛋里克，话说得太过了。我的妹妹可是很细腻的」
「不，里夏。又不是你的妹妹──」
「闭──嘴！话说回来，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抚摸！呐，艾蜜莉，不到姐姐这边来吗？」
老实地被赫德里克就这样抚摸的艾蜜莉，等，等等！这样被抢到抱在自己胸口的里夏「没关系哟～，就和姐姐在一起～」这样想哄小孩一样安慰艾蜜莉。
毕竟，在十六歳的时候这样做害羞极了，连严肃地氛围也忘了这样「稍微等下，里夏姐！不要把我当做孩子！很羞耻的！」这样，艾蜜莉从里夏的胸部逃出。
有着长红色圈圈发从肩的前方垂下的里夏，虽说有些言行不一的地方，但是是个非常乐於助人的女性。和赫德里克同期，同样寄宿在当教授家里，其实对赫德里克抱有恋情。
开始，因为担心赫德里克关注着艾蜜莉的行为，和艾蜜莉是相当紧张的关系，但是看到艾蜜莉努力追寻自己梦想的身姿而渐渐地被感化，现在已经如同艾蜜莉姐姐那样。
艾蜜莉知道里夏的爱意，所以偶尔用「早点结婚不就好了」这样捉弄着，那时染红脸了的扭扭捏捏的模样就连在同性的艾蜜莉看来也是一个可爱的女生。
现在，和白衣一同成为艾蜜莉标志的侧马尾也是，虽然谁也没有说什麽，但是这是憧憬里夏这样温柔可爱的女性而模仿的装扮，但是，如果这样在一起的话总是觉得很不好意思，於是并非垂於肩膀，而是侧马尾。
姐妹两人的对话稍微柔和了室内的氛围。浮现了微笑的当教授，小小地咳了一声，只是那样便吸引了艾蜜莉她们的注意。即使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下，也不会无视她们敬爱的当教授的话语。他轻咳着，这是从松弛的意识切换回来的信号。
「正如赫德里克说的那样，在人类身上发生这种现象，并非其它，虽然并非没有相似的情况，但是，产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十之八九，这是【H3-α４】」
尽管如此断言，当教授再次把视线移向显示屏。在那里，是被铠甲般的肌肉覆盖的身材魁梧的男人，感觉不到理性那样，如同野兽般大闹腾的身姿。
那个男人，对警察的制止声没有反应，在附近的街头以难以置信的行动不断冲撞，将横在街头阻挡的警车变成废铁。
对那样的暴行，警方开始一起射击，但是，男人不介意子弹穿透身体地咆哮着，用难以置信的速度突进冲散了警方。被殴打的警方，如同开玩笑般在空中描绘抛物线。简直就像Ｂ级电影的画面。
摄影者是偶然在场的路人，影像是用手机拍下的，在警察被吹飞以後就一溜烟地跑了，影像十分夸张。但是不久，在跑了相当远路程的摄影者忽然重复着「Oh My God」这样，拍摄的手机就这样掉在了现场。
从这里开始到处都是悲鸣和怒号，同时响遍警官们拚命应战证据的枪击声，不久，那样──
忽然，大暴动的男人像停下了那样，如同没电那样嘎咕哩地跪下。然後，骚动的现场传来了大汉那如同被勒死一样的苦闷声音。
在那之後，大汉开始了变化。如同铠甲般的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收缩。不，那是用「萎缩」来表达更恰当。大汉在周围哑然的人们的关注中，双手捂住脸苦闷地呻吟，那个身体缩小到普通成年男性左右的时候，经过一个痉挛放开了双手。
从那里窥伺到的男人面孔，和到刚刚为止失去理性的凶相完全不同，是随处可见的平凡人，不，不如说是让人感到温柔的青年。那个青年，一瞬间用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在下个瞬间，再次苦闷地发出声音双手捂住脸倒下。
倒下的青年的身体瞬间开始枯萎，失去水分，刻下深深地皱纹，失去肉体般皮肤上显现出骨头的痕迹，然後，就这样不再动弹。
警察们面面相觑同时点点头，慎重地靠近年轻人。然後，用声音确认对方有没有反应。用脚就那样把青年覆盖着脸的双手挪开，然後发出悲鸣退後。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刚才，一瞬间看到青年的脸，简直如同木乃伊般乾枯，那样残忍的下场。
新闻说，这个异常事件，是因为新型的病毒，或者说某种新型毒品造成的，这样用严肃地表情诉说着。
「但、但是老师。为什麽那个会外流⋯⋯⋯本来知道那个存在的只有我们⋯⋯数据也都进行了严格的分散管理了」
艾蜜莉挤出声音发出疑问。那是，在研究室的成员们所考虑到的首要事实。
──【H3-α４】
那是在艾蜜莉的研究里偶然诞生的副产物的药物的名字。
艾蜜莉的研究，是针对阿兹海默病制作特效药。主要是沉稳温柔，最喜欢的艾蜜莉祖母一点点（被）改变的原因，这也是年仅十一歳的艾蜜莉上大学的理由，在许多研究者没能达到的领域的问题，艾蜜莉预计作为毕生的事业。
与当教授和赫德里克他们这些研究生合作进行这项研究，在已经死去的神经主轴上放上再生点。如同过去的很多研究者做的那样。
在那个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就是【H3-α４】，服用的话，肌肉会在崩溃和再生的瞬间变得巨大，细胞的超活性使得所有的创伤都在瞬间恢复。
当然，有着缺点，作为急剧强化肉体的代价，将会失去理性和生命。如果只进行少量接种一个星期的话，（这个状态）至少能维持十天左右，细胞忍受着突然激烈的活性化同时破壊自身，在接近自身极限仍进行接种的场合，作为获得前面的再生能力的替代在一个小时内死亡。
艾蜜莉她们做出，对这种【H3-α４】的戏剧性效果，考虑到从中开创特效药的道路，但是在剧烈的活性化的同时理性也会崩溃，看见变得凶暴化的老鼠，因为它过於危险而决定彻底隐匿。
分散数据，伪装药品本身，在各地保管，在严格的保管之下。
因此，药品会被盗取这种事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最初，【H3-α４】的存在本身，知道的只有」当研究室」里的成员。也就是现在在这里集合的成员，以及因为不方便而没有马上聚集的几个人。
「⋯⋯呐，谢茜嘉和萨姆，马洛他们怎麽了？那些家伙应该知道什麽的吧？为什麽不来？难道说，他们──」
「不要这样，罗德。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怀疑同伴」
罗德他说出了谁都故意避开的「那个可能性」，但被当教授阻止了，大家都以不安的表情看向当教授。
「无论有多少可能性。我们是『当研究室』不是吗？艾蜜莉的才智脸这所大学的学会都影响着，是我自满的学生们，大家都很优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许是被其他的什麽人偷走的，偶然，得知【H3-α４】的存在而去偷那样的东西。作为研究人员，无论什麽事都不能无视可能性。」
听到当教授的话语，罗德用认错的表情骚着头部，丹尼斯没法说出「你啊真是」这样反驳罗德的。但是拜这所赐，空气中没有产生疑神疑鬼的味道。
「那样⋯⋯老师。我们、今後该怎麽办⋯⋯⋯果然，应该去警察那里吗？」
赫德里克放弃话题一样向当教授徵求意见。当教授抱着胳膊「唔唔姆」这样思考了不久，决断的样子出现在表情上。
「我的建议是，总之，这件事应该保密」
「不对警察说吗？」
「啊啊，不，早晚要说的。但是，现在应该优先做的事，就是一刻不停地尽早完成对抗【H3-α４】的药剂才对，我认为。为了听取那不寻常的药物的事情，会浪费相当多的时间，时间很珍贵」
「但、但是，老师。【H3-α４】是⋯⋯」
「是这样啊。确实，并没有找过停止活性化的技术⋯⋯⋯但是还有一些没尝试过的方法呢。就算废弃【H3-α４】的药品和研究资料也是能做出来的，首先尝试这个方法已经晚了不是吗？既然已经流出了，那就不能保证第二，第三服用者的出现。在那时，对抗药出现的时间与否，将决定受害的大小」
当教授的提案，使得艾蜜莉想尽早废弃研究数据和药品的冲动遭到压制，赫德里克他们「确实，有值得一试的价值⋯⋯」这样点头。
「艾蜜莉。想快点把那东西从世界上消去的心情。我们也一样有着。但是，生产出那个的责任，我们也有。那麽，这样的话，在输掉一切之前，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做，不是吗？」
「⋯⋯老师。是，不，没错，Desu。虽然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值得一试⋯⋯」
艾蜜莉的表情相当痛苦，当教授的表情也扭曲了，用一如既往的温柔手掌抚摸艾蜜莉的头。
结局，今後的方针是，制作对抗流出的【H3-α４】的药，向外部隐匿，对不在「当研究室」的成员封口的决定，「当研究室」的成员为了各自能做到的事情开始行动。
～～～～～～～～～～～～～
「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详细情况。能和我说一下吗？」
在「当研究室」的成员决定开始秘密进行对药的研究的两天後的现在，在艾蜜莉她们面前，有两个穿西装的男人。两个人都是警察，两天前的【巴萨克事件】──【H3-α４】的服用者引起的事件，新闻是那样称呼的──的搜查官。
警察，为何在两天内就能到达艾蜜莉她们身边，肯定有着什麽证据，对艾蜜莉她们进行了完全在预想之外的突击访问。在那带有罪恶感的选择的瞬间到底算什麽啊⋯⋯
艾蜜莉她以求助的视线看向当教授，当教授抱着胳膊像是很痛苦的样子。
「没什麽，没有取下标签的药品什麽的，稍微查一下就知道了哦？嘛，十有八九能找到药品啊，这样下去的话，因为自己的研究而卷入不相关的人士的主谋研究者，听说老师是会被逮捕的」
「开玩笑的吧！那种事情不会做的吧！」
警察的话语，打断因无法忍耐而叫喊的艾蜜莉。中年警察的眼睛一刹那闪耀着光辉。
「也就是说，药品存在这件事你承认了吗？」
「那，那个是⋯⋯」
一瞬间变得语无伦次的艾蜜莉，旁边的当教授用没办法的样子用脖子传达了【H3-α４】的存在。（药品）被盗的事情和没有联系过（警察）这件事一起。
「⋯⋯那话是否真实，嘛，到了警署里详细地说明以後再判断吧」
「正因为想到会变成那样所以没有报警，刑警先生，虽然知道是很无理的请求。但是给我一周的时间可以吗？现在在进行的几个实验方法，至少在那个结果出来之前。不如说，有着制作出对抗药的可能」
「别说那麽乱来的话，老师。不关你事多有地位和名誉的大学老师，你可是许多造成许多死伤时间的最重要参考人呢？不如说，连嫌疑犯也没有，希望在所有人都在一起的时候，调查出嫌犯是谁」
「那样的话⋯⋯」
当教授如同咬碎了百只苦虫一样的表情。看到当教授的样子，中年警察不知为何嘴角浮起了笑容。然後，那个视线转向当教授身边那因不安视线四处彷徨的艾蜜莉那里，在这场合里只想和艾蜜莉说话。
当教授对此感到疑惑，为什麽要和作为药品开发中心的艾蜜莉在没有保护者的场合对话，中年警察回答。
「我是⋯⋯保护者，有什麽不适合的吗？」
「相反，我想问问教授你不在场有什麽不适合的吗？」
那样反过来问着，因为己方的药品被盗而产生的问题，从主张方面来看当教授他们无法拒絶。而艾蜜莉刚强地说「没关系的，老师」这样说着。当教授虽然担心但是只能服从。
当教授离开房间後，艾蜜莉面对着警官两人。
「那麽，虽说很难相信，不过小姐是那个怪物变身药的开发者（这件事）是真的吗？」
没有那种理由。虽然不知道警察的工资情况，但是，有着保护市民逮捕犯罪者使命的他们，和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同样的存在。这家伙，就是所谓的贪─污警察这种缺德的家伙！和艾蜜莉根据好莱坞电影的知识知道的一样。
「这，这种事，对其他警察来说，是不会被容许的事情吧！药的数据什麽的，絶对不会给你！快点回去吧！」
如同威吓一般猫眼啪地吊起来的艾蜜莉，中年男人如同对待不听话的小孩般耸耸肩。
「那麽，老师和其他的研究生们，全体，定为没有伤害杀人的罪行吗？」
「哎⋯⋯」
「你说吧？到底要怎麽想，真希望你能体谅啊？」
「库，卑，卑怯者！」
言外之意，如果不听中年警察的话要把当教授和赫德里克他们以冤罪逮捕这样威胁着，这让艾蜜莉怒气值上升。最重要的，如同家族一样重要的人被披着警察皮的壊人当做人质所带来的憎恶之情涌上心头。
中年警官不介意艾蜜莉的反应耸了耸肩，想要终止对话那样站了起来。
「快点决定哦？重要的家人，还是药？」
「⋯⋯」
放置什麽也不说的艾蜜莉，警察们离开了屋子，代替的，是有着担心的表情进来的当教授和赫德里克他们。
当教授他们察觉到艾蜜莉异乎寻常的样子，追问发生了什麽。然後从艾蜜莉那得到回答後愕然。
「什麽啊，到底是什麽啊，那个！是警察吧！为什麽我们不得不被威胁啊！不明白啊！」
「冷静下来，罗德」
「这是可以站着冷静下来的情况吗！丹尼斯，真令人生气！？」
「我不是站着吗，笨蛋罗德。但是，我不冷静能怎样。重要的妹妹被威胁，而我们惶惶不安的，那才是如对方所愿吧」
「啊，那样，说着这麽说⋯⋯」
罗德懊悔地震下拳头，叹息着拚命压抑内心怒火的丹尼斯。
被警察恐吓这种事态，赫德里克他们难掩动摇。在那之中，闭眼思考了的当教授开口了。
「有人能把这件事传达给其他警察的话⋯⋯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同伴加入这个计划的现状不能说是好的方法啊。最壊的情况下，我们只是被逮捕就分开我们和艾蜜莉，现在不能让艾蜜莉独自一人」
「是，那样吧。但是，要这麽做的话该怎麽办⋯⋯那些家伙，马上就会回来的啊？」
赫德里克头痛地询问当教授。那个回答，不愧是有着歳月洗礼的教授，回答了。
「和安保局取得联系吧。这次的事件这里暴露的话不是可以隐密的等级了。知道【H3-α４】的危险性的话，安保局会出咚地可能性非常高」
「原来如此⋯⋯⋯警察和警察间系统不一样吗。接受安保局的保护的话，警察就无法出手」
赫德里克点点头接受了。里夏和丹尼斯他们也只能点头了。但是，艾蜜莉以难为的表情低下了头。
「艾蜜莉，没关系的。即使有什麽事，我，我们絶对没事的」
「里夏姐⋯⋯嗯，谢谢你」
接受让自己安心的拥抱和话语，艾蜜莉将脸买进胸口说着感谢的话语。
但是，艾蜜莉的心中卷起的不安，没有被信赖的姐姐的话语所减轻，反而越来越深了。有什麽，更大的，更讨厌的气息缠绕了上来，而一种致命性的什麽hitahita以及脚步声在接近着，想做什麽却做不到那样的心情。
那是一种不吉利的预感成为现实这种事，对安保局进行联络的当教授背後的不安，那样凝视着的艾蜜莉，还不知道。


◎悲剧の始まり　１
那一天，安保局危险药物对策科室的搜查官凡妮莎＝帕拉蒂很不高兴。平常就缺乏表情的她，现在在他人看来，只是若无其事地在走廊上走着。
「相当不高兴啊，帕拉蒂」
突然到来的招呼声，夺去了凡妮莎的视线，那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四十前半歳的缠绕锐利气息的男人。
「休斯先生。不，没什麽，不高兴的⋯⋯」
「不用掩饰了，经过半年的暗中观察，却要从那个队伍离开。情绪恶化也没有办法。毫无疑问如果是我的话也同样相当不高兴。」
「那个⋯⋯那是」
凡妮莎语言堵塞，视线游离着。
戴维＝休斯，和凡妮莎同样属於危险药物对策科室的搜查官主任。在这里已经呆了接近二十年的大前辈。因数不清的功绩而向上攀升，放弃科长那样坐在椅子上发号施令的姿态，而是作为现场主任活跃的异种角色。（Ｇ：这句我瞎猜的，原文：课长の椅子を蹴ってまで现场主任にこだわる变わり种でもある。）
「嘛，提出让你离开的是我啊」
「⋯⋯」
没有犹豫便暴露了自己所作所为的休斯，凡妮莎这下无言了。顺着看向（休斯）
（看到）那样子的凡妮莎，休斯浮现苦笑，凡妮莎的目的地是局长室，一边走一边告白。
「不要那样盯着我，我的队伍，无论如何都需要你。我可是忍受阿梅特班长的暴风雨啊」
「⋯⋯我记得，休斯先生你率领着负责【巴萨克事件】的搜查队伍对吧？还没过两天⋯⋯已经有什麽进展了吗？」
「嘛啊。事态各种各样的混乱啊。事情的开始本身就不现实，也可以说是不可能。这是来自（事情中心的）报警。恐怕要行使保护程序吧⋯⋯而且保护对象是十六歳的少女」
「原来如此，同性的搜查官是必要的」
「啊啊，详细的话局长会告诉你的。我接下来要去（应该去）的地方。虽然很勉强，但是护卫任务方面没有超过帕拉蒂的女性搜查官了，所以拜托了」
「休斯先生的请求我接受了，不会任性了。请多指教」
因凡妮莎的言词，休斯笑着回答「这边也请多关照了」。无论是老手还是新手的领域凡妮莎都表现坦率的态度，也许有着休斯留下数不清功绩的原因。作为一个率领队伍的主任级搜查官，正确对待部下是重要的。
由於不高兴而下降的凡妮莎的心情，在受到尊敬的老手搜查官高评价的话语後，发出「咻！」这样的声音急速上升。凡妮莎意外地好应付呢。
在国家安保局局长夏洛＝玛古达勒斯的锐利目光注视之下，凡妮莎的表情依旧未曾改变，只是内心品味着如同走钢丝般的紧张感。
玛古达勒斯局长是位临近六十歳的女性，在凡妮莎加入安保局之前就已经持有着局长的位置了，那份霸气能产生把对手毫不留情地卷入紧张的漩涡之中的威压，歳月没能给她带来衰弱，而是越发磨砺。
「帕拉蒂搜查官，以上就是【巴萨克事件】的现状，你把握了吧？」
「是」
不是「有把握吗？」，而是「把握了吧？」，不回答或是以外的答案想必都会被炒鱿鱼吧，凡妮莎这样想着作出回覆。
与那对应的，「行」这样理所当然点了点头的玛古达勒斯局长视线向休斯移动。
「休斯主任搜查官」
「是」
「现在批准对艾蜜莉＝格兰特以及她的亲属，以及雷金纳德＝当教授为首的【H3-α４】的开发相关人员的保护程序。但是，最优先保护对象是艾蜜莉＝格兰特。明白了吗？」
「了解。现在就要出发吗？对我而言，我想事先和队伍碰头」
「⋯⋯没关系。但是在白天来了数个保安局的搜查官的话过於显眼，请在深夜进行。时间会按你安排。作为维护现状的警备，有金伯利在就没有问题，以防万一，在大学方面的警备人员以及清扫员都预先配置搜查员」
「清楚了」
以响亮的话语回答的休斯没有任何疑惑的样子。在凡妮莎沉默的时候，玛古达勒斯局长和休斯的对话接二连三地进行着，最後，玛古达勒斯局长「有什麽问题吗？」这样问道。
意识到那个视线瞄着自己的凡妮莎点了点头。
「局长，在遭遇了服用【H3-α４】的被称作【巴萨克】的对象遭遇时处理方法和优先顺序是？」
「让对方失去意识，无论任何方法手段」
立刻回答。在想过後不由自主地问的凡妮莎哑然了。不论手段，也就是说「杀了也没关系」
「⋯⋯拯救服用者的方法──」
「帕拉蒂搜查官」
「是，是」
「艾蜜莉＝格兰特博士说了，目前，让狂暴化的人恢复原状的药并不存在。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们想留下开发治疗法而祈祷不被捕获的心情。但是，那是强行课的职责，至少那不是你的工作。不会说无法理解这样的话吧？」
「当然，局长。失礼了」
轻轻垂下头的凡妮莎感到旁边的休斯在苦笑，然後提出另一个问题。
「之前，有说明过令数据流出的犯人不明，对那个的分析进展到何种程度了？」
「是啊，派克分析官，请你说明」
「是，局长」
凡妮莎的问题，由玛古达勒斯局长身旁的二十歳左右的男人回应了。是个有着线条般纤细眼镜的懦弱青年，不知为何眉毛像困惑一样呈八字，就这样给人一种懦弱的印象。
从三年前开始就展现他的优秀，最近成为局长直属的艾伦＝派克分析官，操作手中的的笔记本电脑开始说明。
「现在还不能下断论，目前还没有通过分析得到有用的信息。要说为什麽【巴萨克事件】发生才两天，而来自大学的通报在几个小时前⋯⋯⋯现在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推测那样的东西」
（对那样的艾伦）凡妮莎和休斯点头让他继续，操作笔记本电脑投映内容到大型显示器。在那里，是不知怎麽从哪得到的，艾蜜莉，当教授以及赫德里克他们的附着照片的个人简历。
在那里，简洁地传达艾蜜莉她们的履歴，【H3-α４】──通称【巴萨克】（因媒体之前的事件中称之为【巴萨克事件】而得名）直到事件为止都被隐藏这样的信息。
「在现状的基础上，最高可能性的是『当实验室』里有谁让数据流出了，这样吧。动机，不明。怨恨，自我展示欲，破壊（一切）的想法，消除压力，或者⋯⋯开个玩笑？」
是想讲个笑话吗，这样眨着眼说着的艾伦，被凡妮莎以极寒视线突刺，在背後的玛古达勒斯局长也以冻土视线注视着。「你是勇者啊」休斯在心中对他的评价稍稍赞赏。
「嗯，嗯，咳咳。唉，唉唉，其次的话，外部人员，或者是组织参与的情况，按照知道【巴萨克】的存在部分可能性的顺序从高到低，她们周围的关系──比如说，朋友，家人，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常去的店，学会，打工等等～──这样开始筛选，而且还要不被任何人发现带走，不过，加入各种各样条件後，粗略的感觉到嫌疑犯」
这样切换到显示器上的，约有十几个企业，人物，组织等，各自的动机和盗取方法等的推测也一并显示出来。
原来如此。那种工作态度，的确是足以呆在玛古达勒斯局长身旁的水平。自己的话「没有分析水平」什麽，「时间太少」之类的。普通的分析官到这里就会进行逻辑理论推测，而不会展示可能得到的结果。
「⋯⋯原来如此。简单易懂的说明，麻烦你了。派克分析官」
「啊哈哈。并非『分析』的水平达不到什麽的。而是先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但是如果要感谢的话，请务必，亲切地叫我阿伦──」
「休斯桑。只要看了这个的话，在保护程序适用的情况下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吗？」
「⋯⋯啊，对了。内部犯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不能想像那是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干的。至少，只有格兰特博士会分开吧。那样的话，更加担心她的精神负担了啊。帕拉蒂，拜托你了」
「交给我吧」
普通地无视了艾伦分析官那抽搐的脸。休斯侧目「多麽勇敢的家伙啊⋯⋯」，投向如同看到勇者般的目光。但这被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目光覆盖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斜盯着艾伦，休斯和凡妮莎没有什麽其他的问题想听了，两个人摇了摇头接受了退下的命令。轻轻垂下头为退出办公室的两人送行，普通地看向艾伦。
「『阿伦』」
「哈，为什麽会这样呢，我没有女人缘呢？是哪里不好吗？我的脸应该马马虎虎的，也有着幽默感啊──那个，局长，我可以在这里稍微分析一下受女性欢迎的方法可以吗？」
「⋯⋯可以啊。明天开始不用来的话」
「那个！？为什麽忽然提出解雇的话！？」
果然选错人了也说不定──这是从三年前开始玛古达勒斯局长一直在思考的事情，「那样⋯⋯局长，我要有志气出息，不过要怎样才能受欢迎呢！？」猛烈压抑着想往艾伦脑袋射入子弹的心情下达命令。
「不要再开玩笑了。明白了吗？」
「不，我没有开玩笑⋯⋯不，什麽也没有。我彻底清楚了」
想反驳的时候遭到玛古达勒斯局长认真的眼光刺入，艾伦慌忙咻地敬礼。（看着）那样的艾伦的身姿，玛古达勒斯局长吐出叹息。
～～～～～～～～～～～～～～～～～～～～～～～～～
在帕西瓦尔大学研究楼的一个房间里，漂浮着沉闷的空气，低头望去，像眼睛颜色一样青着脸的艾蜜莉摇着头，因为担心那样的她，当教授握紧她的手，另一边的里夏抚摸着艾蜜莉的头。
现在在场的是赫德里克和丹尼斯，罗德以及剩下的其他「当实验室」的成员谢茜嘉＝丘比特（谢茜嘉＝キュービット），萨姆＝里特曼，马洛＝伊妮
谢茜嘉是最近比起研究对时尚更加用心的女学生，平时周围的轻浮气氛中潜藏着险峻的表情。
经常被丹尼斯和罗德说「你比起研究者，絶对更适合格闘家的方向」这样指出的肌肉发达，身高超过１９５厘米的萨姆，来自美国的和人留学生马洛，平时非常阳光的青年。但现在表情都很严肃。
完全读不懂她们那如同被囚於困境的气氛，或者说是根本无视那样轻浮的声音响起来。
「嗯，就是这样。小姑娘，你什麽都不用担心了，一・个・人完成解药的研究。设施和警备都万无一失」
声音的来源是国家安保局危险药物对策科的搜查官──金伯利＝沃伦。
白天和休斯一起，为了听取当教授报警的事情而来的金伯利。直到休斯率领完成准备和报告的队伍来之前，留下来负责艾蜜莉她们的警卫。
然後，和派遣来的变装警护官商量决定今後的具体方针前待在的地方，就在刚才，和休斯联络了。
也就是说，认同行使保护程序，等到晚上来迎接她们。保护程序是考虑到「当实验室」里的艾蜜莉的研究被人盯上的可能性，而将艾蜜莉转移到别的地方保护，那个地方被调整成促使解药开发完成的实验环境，直到解药完成前，「当实验室」的成员们理所当然地不能和父母相见什麽的。
「沃伦搜查官。我，或者学生中的哪一个都好，能和艾蜜莉在一起吗？」
不介意当教授和艾蜜莉的样子越说越起劲的金伯利。这时「哈？」这样露出了如同对待不听话的孩子般冷淡地拒絶了。
「不要说让人困扰的话语啊，教授。犯人不明的现在，你应该知道你们那里有嫌疑人的可能对吧？怎麽可以让你们和最重要的小姐──博士在一起啊」
「那样，至少，让她的父母──」
「别为难我了。这是上面的决定，我可做不了什麽」
金伯利用非常麻烦的表情拒絶当教授的请求。
「为什麽。和艾蜜莉父母没有关系不是吗！那样的话──」
「老师，已经可以了。我没关系的！解药什麽的马上就能做出来」
站起来，制止想要挽留艾蜜莉而剑拔弩张的当教授，和那句话一样，自己没有问题「呵呵」这样挺胸笑着，但在如同家人的「当实验室」成员看来，那是在勉强证明。
艾蜜莉，如同初入学的孤独的时间那样受到创伤。年幼的少女，在谁也不认识的，还被年长的人追逼的环境之下。
所以，在这样迫切的事态中，与成为依靠的父亲，哥哥姐姐们分开，至少联络父母这样说出来请求了，即使知道制作解药的时间有限，却感到心被勒紧也不是不没有道理。
「嘛，要在这争论到什麽时候，决定就是决定，乾脆地放弃吧，迅速地做出解药。不是天才吗？那样很快就能相见的吧」
「你这家伙⋯⋯能稍微，和休斯先生说一下吗？不应该向你的上司反映吗？」
像要冲刷艾蜜莉那坚强的虚张声势那样金伯利轻浮的发言，当教授摇头叹息。那样的样子，金伯利很奇怪地嗤笑着，对教授的视线耸了耸肩。
但是，不仅是当教授，赫德里克和里夏他们「当实验室」全体成员都盯着他，确实感到恶意後，（金伯利）举起双手离开了房间。
「近来的国家机关的搜查员，大概，质量都下降了吧」
当教授这样嘟哝着叹息道。
「但是，老师。和那个人一起来的休斯先生看起来是个很诚实的人不是吗？为了我特地选了女性的搜查官」
「不过，艾蜜莉。沃伦搜查官说了吧？『上面的决定』这样。作出让艾蜜莉一个人（分开）这种决定的，是那个休斯搜查官，或者，是更层的人吗？」
「那样⋯⋯」
在虚张声势地说了「没问题！」的艾蜜莉，因为当教授的话语，不安的神情堆满在脸上。
赫德里克和里夏他们表情也沉浸在黑暗当中，当教授烦恼着闭目思考後，以决然的视线看向艾蜜莉。
「艾蜜莉。不管怎样都有讨厌的预感。为什麽要让你远离双亲，怎麽想都觉得奇怪。或许，保安局并非保护艾蜜莉制作解药，而是有别的目的」
「老师⋯⋯⋯但是，已经报警了⋯⋯」
虚张声势的表情被剥落，艾蜜莉的脸上交织着不安与困惑，和当教授的话语重叠。
「那种东西拒絶就好了，如果强行要保护艾蜜莉一个人的话，那就说明，他们之中要什麽不好的想法」
当教授再次结束额说明，抱着手臂瞑目，在不久的沉默後，静静地开口。
「⋯⋯⋯⋯艾蜜莉，我认识一个有研究设施的人」
「研究设施、吗？」
「啊啊，他有着对应的社会地位，是值得信赖的人。我们在完成解药之前，藏匿在借来的研究设施，怎麽样？虽说不可能大家都在那里，但是，我和（你的）父母还在一起。而且，也能和赫德里克他们取得联系。所以，在分开之前，你被孤立之前，先去那里避难好吗？」
以认真的表情提出预料之外的提案的当教授，凝视着艾蜜莉。赫德里克他们则惊讶地看着当教授。
「提出了想保安局报警的提案，事到如今啊，可是，不管怎麽说，公共机构都没有信用啊。不能把重要的、女儿一样的艾蜜莉寄存在那种地方，何况，是一个人⋯⋯」
「老师⋯⋯」
艾蜜莉，以迷惑的视线转动着。大家一起⋯⋯这是个有着甜美声音和魅力的提案⋯⋯但是，自己已经报警了，并且是开发让人变成狂战士这种不寻常的药物的解药这种迫切的事情，很难想像保安局会放过他们。
必然，藏匿艾蜜莉的当教授，因为和藏匿的对象亲近，这可能会造成极大的麻烦。甚至让至今积累的地位名誉被糟蹋。
但是，明白艾蜜莉这样想的当教授，握紧了艾蜜莉那颤抖的手，投向初次相遇伸出手时那样温柔的眼神。
「不要担心多余的事情哟，艾蜜莉。你是一流的研究者，同时还是史略歳的孩子。在这种非常事态，让你这样的好孩子背负一切絶对是错的。所以，你就依靠我吧。不，倒不如说希望能像家人那样拜托我。无论如何，都想你依赖我」
艾蜜莉因为低着头而看不见那表情。那并非迷惑。而是因思念溢满流出的样子。
「艾蜜莉，接受老师的好一把。我们，不能放开让现在这样的艾蜜莉一个人」
「是呢⋯⋯⋯艾蜜莉的话，解药什麽的马上就能做好的。所以，这里就接受老师的建议吧？」
赫德里克和里夏他们开始，和其他成员异口同声发出赞同当教授的提案的声音。
谁也，无一例外地担心着艾蜜莉，为了艾蜜莉迈向最好的未来操心。
自己很幸福呢。打从心底这麽想着，艾蜜莉做了一个深呼吸，抬头看着当教授的眼睛点了点头。
「好，这样就决定了，大家都很合作。既然说什麽都没法让沃伦搜查官停下的话。那麽，拒絶保护什麽的事後再说。我和艾蜜莉先一步到我认识的地方，赫德里克你们想办法转移沃伦搜查官的注意力可以吗？」
「明白了。为了艾蜜莉。我会想办法的」
赫德里克用力地点头，其他的成员也有所觉悟地点头。
「哈哈，没想到，引开现役的保安局搜查官什麽的，从整体局面来考虑的，简直就像电影一样呢？」
「罗德。轻浮要适可而止。你做蠢事的可能性很高啊」
「哎～，丹尼斯！你才是，别在最後关头害怕啊？」
「平常大言不惭，但事实上却相当谨小慎微。你就是你啊，罗德」
「OK，你是想打架～对吧。我知道哦。表面上，丹尼斯的那副眼镜总是用手指betobeto地上油」
「好啊。为了让你那不检点的胸部再也无法敞开，让我来完美的缝上吧。」
做了决定後，丹尼斯和罗德的相互咒骂而让气氛变得轻松的屋内，响起了小小的「噗嗤」笑声。丹尼斯和罗德互相抓着对方的胸口「哦呀？」这样扭头转动视线，在那里的是因无法忍耐而漏出笑声的艾蜜莉的身影。
受到那样的吸引，赫德里克，里夏，谢茜嘉，萨姆，马洛，以及当教授都开始笑了起来。
艾蜜莉以眼角溢出眼泪的样子浮现的笑容。那是，如同花朵般可爱的笑颜⋯⋯
「谢谢，丹尼斯欧・尼・酱，罗德欧・尼・酱」
「『⋯⋯』」
平时相当少见的称呼，如同收到最棒的礼物的丹尼斯和罗德，静静地整理自己的胸襟，假装咳嗽着。然後以染红耳朵的样子静静左下。
「那麽，丹尼斯和罗德取回了艾蜜莉的笑容，能详细说明瞒过安保局的方法吗？」
随着当教授的号令。像往常一样，一瞬便切换回意识的学生们，为了可爱的美美的未来，用上在平时的研究和讲义更加认真的表情提出意见。


◎悲剧の始まり　２
「真是的，简直就像Ｂ级电影的登场人物那样」
在艾蜜莉她们商量的时候，靠在走廊墙壁上的金伯利看着自己的智能手机，发出咕哧咕哧地无法忍耐那样的笑声。看来相当在意智能手机上的什麽。
金伯利接着在数次用手指划过。在那里显示的是金伯利的银行账户。看到那个金额，再次咕哧咕哧地笑起来，那个身姿在旁人开来就像危险人物一样。那个表情，怎麽看都不像是保安局的搜查官，涂满了慾望的氛围。
「作为搜查官简直就是玩一样。真心觉得和拚命的犯罪者交锋什麽的蠢爆了」
把智能手机放回口袋，金伯利自言自语着。同时，在头脑中也展开了计划表。──真・正・的雇主的委托是，捕获艾蜜莉＝格兰特，并且离开保安局这种赌上人生的计划表。
金伯利在艾蜜莉她们的房间外面装作护卫那样待机着，事实上，是为了确认背叛同伴所要做的犯罪行为，（这时）随着吱—这样的声音，房间门开了。
从里面出来的是丹尼斯和罗德。
「嗯？怎麽了？到迎接为止还有一段时间呢？」
「我想最後确认一下要拿的东西」
「已经确认了好几次不是吗？」
「没完没了啊。确认的检查无论多少次都不够」
将眼镜往上推了推耸着肩的丹尼斯，金伯利「⋯⋯是吗」这样点头，视线移向罗德「你呢？」这样问。
「我的话是这个」
「香烟吗⋯⋯⋯嘛，可以是可以。但是行动太过随意了吧？你们都是保护对象啊」
「Yes，Sir」
晃荡着指间的香烟，罗德用调戏的口吻回敬。然後在金伯利的注视之下，与丹尼斯一同消失在走廊的深处。
当然，丹尼斯和罗德对金伯利撒谎了。这是为了让艾蜜莉和当教授逃跑而引起骚动。具体的说，就是接近保管【巴萨克】的研究室，将其它的有毒的药物「一个不小心洒出来了啊～」这样引起骚动。
当然，实际要撒出来的的无毒的药品，不会因为直接接触而影响到生命！但那个骚动会让难以辨别真伪的保安局护卫官们惊慌。趁着那个时间，从研究设施逃跑。
会被自己保护的对象暗算什麽的，保安局的护卫官也想不到吧。而且，另一方面，研究楼对於一天在这里度过大半时间的研究员来说就像家里的後院一样，逃出来的可能性很高。
那个时候，房间的门再次打开。出来的是谢茜嘉和萨姆。谢茜嘉依偎着萨姆的手臂，从那露出度高的衣服可以窥伺到完全不可惜的丰满身材。
「你们⋯⋯要干什麽？」
靠在墙壁上的金伯利就那样搭话。
「哎～，看着不就明白了吗～？我们要两个人一起～。接下来要做各种各样不得了的事～，就像现在～」
「啊，啊啊，就是那样。搜查官，能稍微，通融一下吗？」
慢吞吞的说话方式，越来越贴近萨姆的谢茜嘉，萨姆的眼睛不知道该放在哪，但总算回答了金伯利。
实际上，谢茜嘉和萨姆只是朋友，并非恋人关系，和丹尼斯他们也只是为了佯动而离开房间。恋人什麽的，只是为了仙人跳而做做样子。
但因为谢茜嘉那火辣的演技在萨姆预想之外。用了和平时完全不同的语调，以及手臂传来的柔软触感而激烈动摇着。
「⋯⋯好吧好吧。随你们喜欢」
「好～啊，随我们喜欢～哟。不如说，随萨姆喜欢～呢」
「⋯⋯」
用惊讶地表情答应的金伯利，谢茜嘉niconico地笑着挥了挥手。萨姆他在陷入谢茜嘉那恐怖的演技的同时默默点着头。
然後，谢茜嘉和萨姆的身影消失在走廊转角处。
金伯利维持着抱住胳膊靠在墙上的姿势，静静地等待时候到来。
过了多久呢。在金伯利觉得，是时候来一杯咖啡的时候，异变发生了。
哔──，哔──，哔──，哔──！！
忽然响起了警报声。金伯利的嘴角浮现笑容，同时对着袖子上的的通讯器。
「这里是沃伦。全员，报告状况」
金伯利没有动摇。全都和预想的那样。从房间里出来的学生们的想法都涌现在脸上，一眼便能看出来。所以，明白会如同预想那样受到各位护卫官的「没有异常」和「是学生～」这样的报告。
是的，一切都按照预定那样──应该是那样的。
「？喂，克莱顿，穆勒。回答啊。喂，怎麽了？」
各护卫官都回应了没有异常的报告。可至少在两个地方发生了什麽骚动，收到那个报告的金伯利因为最後的组以外的没有异常的报告而惊讶。
而且，最後，有两人没有报告回应。无论怎麽呼叫通讯器那边都没有反应。
「⋯⋯喂喂。难道，输给区区学生了吗」
金伯利的脸颊因这预料之外的展开而抽搐着。而且，在注意到无法联系上的两人配置的地方，是【巴萨克】的的保管场所的时候，脸色刷的一下变了。
「啊，狄克松！拉塞！现在马上来这里！给小姑娘作警卫！」
『哈啊？沃伦，你在说什麽啊？这边只是来了两个孩子而已。警报什麽的太过谨慎了吧──』
「那种事先放着！有着另一种可能！来夺走【巴萨克】的！」
『什、等等！那种预定──』
「没有磨磨蹭蹭的时间了！我去克莱顿的地方看看状况！以防万一，别让小姑娘被夺走！」
金伯利咆哮着。紧接着，房间的门稍微打开，当教授探出头来。
「怎麽了？我们要──」
「有什麽人入侵了。要保护你们，别从房间里出来」
「呀，但是──」
对想要反驳的当教授，金伯利转身说道。
「对方袭击的目标是【巴萨克】」
「！？难，难道说，是丹尼斯他们」
「不是！他们被确认在别的场所！所以才焦急。别管那麽多了，给我老实地待在房间里！」
「知、知道了」
当教授虽然动摇着，但还是回到房间里。然後，打扮成清扫员的两位警护官赶来了。
金伯利将护卫的工作交给在场的两人後以骇人的气势在走廊跑了起来。
「可恶的谁啊。别搞错了啊，这边可是为这个计划赌上了人生啊！」
一边骂着人，金伯利沿着疏散楼梯往上跑。【巴萨克】在这上面的四楼──十楼的的严格管理的药品保管库中放着，如果有侵入者的话，使用疏散楼梯的可能性很高，纯粹是因为离那里很近。
十楼的保管库需要ID卡，指纹认证，十二位的密码，声音辨识这四个锁才能打开。而且还在监控摄像头的拍摄下。
因此，不认为能在这麽短的时间内突破⋯⋯
姑且不论没・有・受・过・训・练・的・搜・查・官，能让数个武装的强悍男人，连呼叫增援的时间都没有就将他们无力化。
如果没有搞错，而是真的有入侵者的话，那可真是手法高明的人啊。
金伯利感觉到自己流下的讨厌感觉的汗水，一口气飞奔三层楼梯往上，在踏上第九层和第十层之间的平台。那个瞬间
「哎呀」
「啊？你是⋯⋯」
在动摇的金伯利视线前方，是从十楼往下走着的男人。那是个没有特徵的男性。二十歳左右，却给人四十歳的感觉。平凡的相貌，中等身材，不长不短的茶色头发。让人感觉不高级也不便宜的西装。以及，白衣。
男子在看到金伯利後发出了轻微的声音。一般来说，是这里的研究员吧，就那样说着「失礼了」然後通过，然後就再也想不起他了。
但是
「你，那个行李箱里装着什麽」
虽然（男人）没有特徵，合手的旅行箱，以及金伯利作为搜查官的感觉意识到了男人（的不寻常）
「是研究资料吗？那家伙是谁啊？没见过的脸啊，也不像哪位研究员的样子⋯⋯那个，难道说和警报有什麽关系？我，难道陷入危机？」
脸抽搐着，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走没有回头看台阶上的男人。那个言行举止，咋一看，遭遇的可疑人物只是一个研究员。
「我是保安局的搜查官。因为有重要药品被盗取的可能性。抱歉，能让我确认那个旅行箱的内容吗」
「不不，不可能把研究资料暴露给外部人员啊。真可以啊，真的是保安局的人吗？」
金伯利每进一步，男人後退一步。金伯利拿男人的言行和略微眯着的眼睛没办法「那麽，给你看一下吧」这样要从怀里掏出国家保安局的身份证⋯⋯
拔出枪射击。
「啊吖，这个人发怒了。突然射击什麽的，真不妙啊」
「⋯⋯你才是，不是普通人吧。是哪里的谁？」
金伯利的枪口在极・近・距・离顶着男人的太阳穴。同时，一瞬间金伯利的脖子添上了一把匕首。
是的，白衣男在楼梯这种不稳定的地方，金伯利拔枪的速度更快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令人吃惊的是那把匕首从男人袖中飞奔而出，明显地有所准备。
感到自己正冒着冷汗的金伯利。反正，这次的事件後都会被通缉，如果能夺回最重要的摇钱树的话，没有关系的研究员一两个神额的完全不在意。不过，对上的时候，发现那是远超过自己的熟练手法。
就这样危险的本能一直在敲响警钟。
瞬间，
「沃伦！」
「金伯利」
这样叫着金伯利名字的同时枪声响了起来。楼梯下方的护卫官们聚齐来开火。伴随「哎呀哎呀」这样轻率的声音，男人瞬间侧过身子，旁边的墙壁瞬间裂开了。最初就没有命中的打算，而是为了将男人从金伯利身边拉开而开火。
男人就这样放弃了往下走，开始往上跑了。
「想都别想！」
金伯利连续扣动扳机。飞出的弹丸，从忽然扭曲身子的男人腋下穿过，在墙上钻下孔穴。
「脑子正常吗！？居然像有可能放入剧毒物的行李箱的对手开火！」
「那东西不会通过空气传染！即使被溅射染上，少量的话不会被感染！与其被夺走不如破壊掉更好！」
确实，【巴萨克】不说注射的情况下，直接接触是不会感染的。【狂战士化】的人受到多次注射，但因为真正的摄取量很少，即使注射到体液也不会感染。
即使如此，金伯利还是冒着可能让危险的药品散布的威胁，男人表情稍稍抽搐的同时，从怀里取出枪反击。金伯利横向跳跃，从楼下上来的两个护卫官对脚进行射击同时脱离坍塌。
说着脏话，枪口指向男人的金伯利，在那之後，眼睛睁大了。
「你这家伙是忍者吗！」
男人连着飞降下好几层阶梯，踢向扶手在跳跃，从金伯利的头上翻越过去。单後，就那样子踢向墙壁改变方向，向金伯利袭击过去。
金伯利连忙将枪口对准，但比那个更快的男人飞踢了金伯利的胸口。那是有如肋骨被折断般的错觉的冲击，肺里的空气被强行排除，发出「嘎哈」这样的呻吟声被吹飞。
眼看就要这样被吹飞後掉在楼梯上失去意识的样子⋯⋯但在那里的是有高超军格闘术的原军人的金伯利。立刻扔掉了枪抓住踢向自己的脚，以被吹飞的姿态抓住对手。
「库啊」
「啊！？」
男人将金伯利当做踏板想要回避摔向楼梯，但是却因为平衡被破壊华丽地摔倒了。
即便如此，论损害的话是金伯利这边更大，和马上就能站起来的男人不一样，金伯利因冲击无法动弹。
男人哎呀哎呀地耸着肩，打算就那样离去。
那时候，悲剧牵连了进来。那是恶魔般无法形容的事件。
「沃伦搜查官！」
「你个混蛋！这是艾蜜莉的份！现在还给你！」
出现的是丹尼斯和罗德。在找不知道去哪的警卫官麻烦的时候，听到了警报声。担心【巴萨克】再次被盗的两人，乘着电梯来到十楼，在那里听到了枪声。然後确认了男人的身姿，察觉了事态的两人，看到金伯利和护卫官被打倒的样子，因为正义感使然，站了出来。
血气方刚的罗德向男人飞扑过去，丹尼斯准备了有异味的无害药品投掷。
理所当然的，男人踢飞了罗德，药品击中天花板破碎散落，连同内在的恶臭药物一起。然後，在下方的男人和金伯利，护卫官们都沐浴其中。
男人，立刻用行李箱盖在头上免受不明药品的影响。
那个瞬间，一发枪声同时响起，手提箱从手中被弹飞。开枪的是被击倒的护卫官。枪也被弹飞，一点一点接近终於拿到手了，趁着罗德他们行动时瞄准男人的头部。
因此，击中手提箱只是偶然。倒不如说正因为手提箱在手上，才会瞄准头部。但是，因为药品扔向天花板，男人作出了意料之外的举动。
然後，又一个恶魔般的偶然是。子弹精确地集中了手提箱锁的开关。
其结果，导致锁被破壊了的手提箱从男人手中弹飞，剧烈地撞击墙壁後打开了。
是的，里面装着【巴萨克】的药瓶的事实暴露了出来。
如同慢镜头一般，在场的视线盯着手提箱的下落的人，看着遵循重力落向地面的手提箱，两瓶【巴萨卡】从中弹出。
其中一瓶，因冲击废除後在平台中央破碎。内容物扩散了。
「别被淋到！」
「啊」
金伯利高声怒吼着。那个视线前方，是倒在地上的一个护卫官的身影。
护卫官虽然立刻用手臂保护脸⋯⋯但为时已晚。
「啊，啊？叽！？啊啊，啊，啊，啊，啊，啊────」
【巴萨克】飞入护卫官的眼睛和嘴中，一节拍後，护卫官尖叫起来。脉搏声咚嗊地响起，伴随着啵唧哔叽这样的活生生的声音开始了变身。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啊」
男人，用如同吃下苦虫的表情将枪口对准护卫官的头。然後，没有任何犹豫地开枪了，打飞头部。只是注入了少量飞沫的话，在变身前杀掉就没问题了。
护卫官简单地死去了。
眼前有人死去，丹尼斯和罗德无法隐藏内心的动摇，即便如此，金伯利河南人一样，因为阻止了狂战士化而抱有放心的心情。
那个瞬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从楼下传来了，产生狂战士的声音。
「切，另一个呢！？」
「没有⋯⋯可恶，掉下去了吗！没有注意这边的错！」
是的，另一个药瓶已经在哪都找不到了。
另一个药瓶，的确从扶手的缝隙中向楼下坠落。然後，在途中撞上栏杆将内容物一吐为快。如果是那样的话还不错。但不幸的是，没有发生，或者说，这是必然的，楼梯下面，有许多人沿着扶手往上窥伺。（Ｇ：所以说不是主角不要凑热闹）
警报声，从上层传来的枪声，这对於研究楼剩下的学生，教授以及警备员来说，想不去注意是不可能的。
因此，从上方降下的狂战士的诞生药，没有任何浪费地淋上了。并非飞溅的水平。而是一整瓶。就连在【巴萨克事件】的书，实际上注射的也是不到一瓶的分量。
「啊啊，真是的。何等的失态啊。今天我的运势毫无疑问是最差啊！」
男人这样骂着往楼下飞奔。
「可，可恶啊。给我停下！」
金伯利表情扭曲着，因仍未从冲击中恢复，但总算站了起来，紧跟男人後边赶往楼下。
「罗德！要回去了！」
「哎？啊，丹尼斯？但是，这样⋯⋯」
「振作起来！要告诉不知道这件事的大家！而且，那个男人有可能去艾蜜莉所在的地方！」
「啊。这、这样啊」
与激烈动摇的罗德不同，丹尼斯谴责着。
然後，对着因头部炸裂的悲惨下场的护卫官作出悲痛的表情，两人向着艾蜜莉所在的房间飞奔而去。
楼梯下，无・数的咆哮，以及连续开火的声音传入耳中。


◎虽然不是Mr.K，但我会出力的
金伯利穿越悲鸣与怒号以及野兽般咆哮声满天飞的大楼到达楼梯下的时候，在那里呈现的是地狱的绘图。
和性别无关，凶恶的巨大化被强化的怪物们，顺从本能蹂躏周围的一切。
最初被【巴萨克】淋到的数人，在咆哮的同时将唾液散布出去，他们啃咬的行为，警卫的开枪令血液飞溅，使得感染者如同老鼠般增加着。
只是少量的【巴萨克】的话，就和数天前在街头上暴动的青年那样，周围没什麽感染者出现的程度吧。但是，这次最初的感染者们都大量摄取了原液。能做到间接的感染，但那样【巴萨克】的效果也会降低，不用担心会发生感染爆发吧。
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要做好感染三到四次的觉悟。毕竟，最初的原液摄取者们，现在，就在这个瞬间便增产了二次感染者们。
地狱，现在才刚开始。
「狗屁不通。这样真的像Ｂ级电影啊」
金伯利吐出恶言，同时将枪口对准了将小个子女生的上半身折向反・方・向的狂战士。那个瞬间，收割生命的子弹连续发射。（说好的巴萨卡不碰小萝莉呢？）
狂战士化的原学生，将被折成两半这种难以想像的死法的女学生就这样扔掉，用如同圆木般的手腕护住头部的同时向金伯利逼近。
金伯利的子弹，正确地朝着狂战士的头部飞翔，射入肌肉铠甲中停下了。肌肉被撕裂，血液飞散，但也仅此而已。伤口迅速再生，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的突进。
「这可不是九毫米的玩具枪啊！」
（狂战士）猛然跃向空中，在金伯利的头上夹带着死亡与疯狂的风暴落下。（金伯利）滑过胯下闪开了。
金伯利在滑过的瞬间立即转身，就那样向狂战士的後脑勺不断开火。与连续的开火声同步着在电灯破碎的走廊中不断闪烁着。
同时，狂战士的後脑的头皮与血肉飞散，在突进中的狂战士因後脑尝到了强烈的冲击，就这样倒在走廊上滑行。
「听说没有头部以外的弱点⋯⋯预料之上的麻烦啊」
麻利地为枪换弹的同时站起来的金伯利，愁眉苦脸地嘟哝着。
紧接着，
「嗷、嗷、嗷、嗷、嗷、嗷啊──」
「切！？可恶，感染了吗！？」
在金伯利的背後，在刚刚被腰部被夸张地折断的女学生咆哮着站了起来。能看到她们脸相当湿。恐怕，在刚刚被抱紧的时候在咆哮中沾染了大量的唾液吧。
在完全变身之前，金伯利为了阻止而将枪口刺向（目标）。但是，在扣下扳机之前，背後传来了死亡的气息。
「啊！？」
在本能的驱使下，金伯利侧闪了，刹那间，挥下了如同战锤般的一击，令人怀疑自己眼花那样，在地板上造成蛛网般的龟裂。
「没能杀死吗」
是的，在金伯利背後强袭的，是刚才的狂战士。事实上，金伯利的子弹射入他颅骨的角度相当差，仅仅剥落了头骨表面的头皮便结束了。
然後，最糟糕的是，在错失良机的金伯利眼前，第二只狂战士完成了变身。
「糟了⋯⋯」
无意识地泄露出的话语。金伯利的冷汗自太阳穴流下。在并不宽广的走廊里，前後被狂战士包围着。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金伯利的脸颊抽搐着。
在那时，忽然发生了强烈的震动。伴随着惊人的轰鸣，稍稍远离的地方的走廊墙壁炸飞了，在那里一个狂战士飞奔出来。但是，那并非狂战士本身的意愿粉碎的墙壁。狂战士是直接飞了出来，难看地一头栽进另一边的墙壁里。
就像是被谁利用那突进之势一般，就那样激烈冲击着从墙上飞出。那个推测并没有错，那之後，从倒塌的墙壁里跳出来的白衣男证明了这一点。
「以狂战士为对手模仿斗牛士什麽的，心里真是凉飕飕的啊」
那样说笑着的时候，把伸过来的狂战士的胳膊踢飞，在（狂战士）失去平衡的时候零距离对头部补上一发子弹确实击杀。狂战士如同断线的人偶般倒下，浑身沸腾着冒着白烟变得乾枯。白衣男细致地从後背的心脏位置再次射入一发子弹。
「嘎嗷啊啊啊啊啊！！」
「哎呀。加赛什麽的放过我吧」
一只盯上了金伯利的狂战士，咆哮着冲向白衣男。然後，在空中出现一个黑色物体。
「喂、混蛋」
金伯利慌张地俯下身子。瞬间，强光肆虐在偏暗的走廊里。因为白衣男使用了闪光弹。
金伯利为自己毫无防备地蹲在狂战士身边的行为冷汗直冒，拚命保护着自己的视野，在闪光的走廊里响起了四发枪声，同时响起两次沉重的东西倒下的声音。
（在这种状况下还能瞄准射击吗！？）
金伯利的内心战栗地喊着，白衣男的水平让金伯利冷汗直冒。但是，在甩开这种感觉後一下子进行突进。
「哇，真不妙」
「切，擦到而已吗」
走廊在闪光褪去後恢复了微暗的样子。狂战士倒在地上，两人仿佛在十字路口相对那样。简单地杀掉了三只狂战士的白衣男，向着金伯利方向的走廊前进，而金伯利则用藏着的小刀进行强袭。
已经不可能抓住审问对方是什麽人了，明白了彼此实力差的金伯利，考虑着在对方逃走的时候杀掉然後从屍体中获取一点信息。
但是，那个带有杀气的攻击被轻易躲开了。金伯利咂嘴着。
原本因为金伯利的眼睛多少因闪光弹而受损，至今仍旧闭上眼睛的金伯利凭借直觉而发起的攻击，没想到透露了一些令白衣男吃不消的情报。
「啊⋯⋯你的、那个脸」
「⋯⋯额、不好！？啊啊，看不到对吧？」
语调轻浮的男人。那张脸被金伯利的匕首掠过的地方慢慢剥落。但是没有流血。剥落的皮肤下面，可以看见完整的皮肤。
显然这是使用了先进技术的变装面具。不是低端组织可以准备的等级。
（等、等等。只是入侵大学的研究设施盗窃就用到这种程度的变装？对外貌极度警戒？而且把握了巴萨克的存在，并且在这种时机行动，能把我这种水平耍的团团转的组织？）
金伯利凝视因变装的事实暴露而「Oh My God」这样夸张地抱着头的白衣男。然後以手持的情报作为前提，从那言行感觉到⋯⋯
「你⋯⋯难道是⋯⋯」
察觉到白衣男本体的金伯利瞪大眼睛。然後白衣男因金伯利的样子而变得焦躁。小声地嘟哝着「只是这种程度的失态都有被解雇的危机了，更不用说这之上了！」这样转身。
「给我等下！」
「才不等呢！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最开始的狂战士我都解决的，剩下的拜托了！这是连带责任！」
「别开玩笑了──」
虽然金伯利想要追踪，但白衣男转眼就消失在走廊深处。而且恰巧几只狂战士出现在走廊反方向，因此只能放弃。
「哪里来的混蛋Ｂ级电影啊。一个个都随心所欲的」
表情苦涩的金伯利，不在意咆哮突进的装展示，朝楼梯的上方移动。
至少。要保住摇钱树，创造巴萨克的少女
～～～～～～～～～～～～～～
另一方面，从狂战士们开始咆哮的时候，艾蜜莉她们饱受困惑和不安的折磨，考虑着是否要从房间出去看看，还是说这是罗德他们佯动，导致是否离开这件事的判断上犹豫了。
起码，在刚刚的金伯利的动作看来，而那之後作为代替而叫来的两位护卫官，在护卫艾蜜莉的时候忽然放弃（护卫）慌慌张张地不知道跑去哪了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佯动吧。
「⋯⋯大家，逃吧」
在沉闷的空气中，当教授做出决断。赫德里克他们反射性地想提出异议，但在说出之前，当教授覆盖了。
「这麽奇怪的氛围不像是罗德他们引起的，也许发生了别的什麽。但是，搜查官们的目光转移了这一点是事实。我认为这是逃跑的机会」
这个话语让艾蜜莉和赫德里克他们看向彼此。接着，虽然感到不安，但仍对当教授提案点头了。
赶快打开房间的门，确认走廊外面没有异常的艾蜜莉她们出去了。从楼下传来激烈的骚动和冲击的声音，艾蜜莉不禁怂了。看到艾蜜莉的惧意，赫德里克报以温柔的笑容，稍微弯腰和艾蜜莉的视线重合。
「没关系哦，艾蜜莉。我们都在，一定，全都会好起来的」
「前辈⋯⋯」
因为不安而坦率地低着的艾蜜莉的头，被赫德里克鼓励地库呷库呷摸着。
「等等里克。艾蜜莉的头发都乱七八糟了。真是的，完全不是对待女孩子的方式」
「喂喂，里夏。如果赫德里克明白女孩的心里的话，你俩早结婚了──」
「笨蛋马洛，闭上你的嘴！」
一直开朗的留学生马洛，在吃了里夏一巴掌後旋转了半个圈，在转回来後壊笑着看向里夏，这令里夏的额头上浮现青筋。
无论何时心情都很好的前辈──不，姐姐和哥哥们将艾蜜莉的不安少量地拭去。心中说着「谢谢」作为回报，但却以比言语更有力的微笑表达（谢意）
艾蜜莉她们来到了楼梯前。
「那麽，赫德里克，里夏，马洛。研究资料和药品的回收拜托了。我和艾蜜莉先一步离开这里。让我们在集合点再见吧」
「是，老师」
赫德里克对当教授的指示以坚决的表情回答。里夏和马洛也同样点点头。
於是，赫德里克他们往上层走，艾蜜莉和当教授往下层走，各自打算就这麽前进的时候，咕咚、咕咚这样，感觉像什麽重物砸在地板上的声音从楼下传来。
「怎麽了？」
赫德里克和马洛面面相觑额，战战兢兢地往楼下窥伺。在这期间，重物砸击的响声变得规则且不断变大。
「什、么啊，赫德里克。我啊，好像，有种在看电影的画面那样的感觉啊⋯⋯」
「哎、是吗？真巧、啊。我也这麽觉得」
一边感觉自身的冷汗正往外冒，往楼下看着的两人，但是都屏着呼吸。
──侏罗Ｏ公园
这样
「开什麽玩笑。为什麽、啊。为什麽，这家伙⋯⋯」
「哈、哈哈。和Ｔ病毒比起来，哪个，更好呢⋯⋯」
马洛，终於看到那个身姿──狂战士之後战栗着，同样在看到後的赫德里克干笑着。
紧接着，响起了划破空气的尖叫。
「逃，快逃」
赫德里克的喉咙接近撕裂般发出警告的声音，马洛在这时也取回自我，跟着同样还处於硬直的艾蜜莉她们在走廊跑起来。
「从对面的楼梯到下面！」
「不，电梯！去坐电梯！」
里夏指的是研究楼另一边的别的楼梯，但在中途赫德里克看到电梯的楼层指示後改变了方针。
艾蜜莉她们扑过去按电梯的按钮。在按下後发出运转的声音。只要过几秒，艾蜜莉她们就能乘上电梯。但是，如今的数秒，如同永恒般。
「快一点，快一点！！」
艾蜜莉焦躁着接连按下按钮。
咆哮声传遍了楼层，艾蜜莉她们的楼层出现了狂战士，那个发红的眼中倒映着艾蜜莉她们的身影。然後再度咆哮。但是，这次伴随着向楼层突进。
同时，电梯的门开了。（艾蜜莉她们）涌进去，以强烈的气势按下按钮。终於门慢慢闭上，让人无法等待。但是，赶上了。
在门接近关上的时候，缝隙中窥见狂战士那凶恶的样子以及逼近的拳头，砸向关上的门。电梯门产生了巨大凹陷，马洛和赫德里克跌倒了。
里夏用手捂住嘴作出不敢相信的表情。当教授也「不可能。这样⋯⋯发生了什麽啊⋯⋯」这样愣住了。
电梯的层数显示器展现了电梯正慢慢向下的过程，艾蜜莉她们发出细微焦躁的声音。
「警察、必须联络警察。然後是保安局。然後、然後、封锁研究楼⋯⋯不过，怎麽封锁⋯⋯」
那个声音来自回过神的赫德里克他们。就在自己发呆失神的时候，妹妹应该在拚命地思考。这个事实让他们取回了几分冷静。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但我不认为罗德他们把【H3-α４】──不，【巴萨克】扩散了出去。总而言之，先到外面去和警察取得联络。请求送来武装支援。」
「⋯⋯也对呐。不知道有多少【巴萨克】扩散了，但如果跑到外面的话很不得了啊」
「丹尼斯他们没事吧⋯⋯⋯保安局那边的话我想沃伦搜查官会联系的」
拚命冷静下来的赫德里克他们交换着意见。不久，电梯到达一楼。门开了，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武装的清扫员一样的男人们。那恐怕是保安局的护卫官。
那样的判断让仅有的安心涌了出来，马洛为寻求帮助从电梯里跑出。
「那边的你们！帮帮忙！在上面有狂──」
马洛消失了。
「唉？」
那是谁的呻吟。赫德里克以摇摇晃晃的步伐走到电梯门，视线看向右方。
明白了。马洛在出去之後，被什麽巨大的东西带走。那个什麽东西──是狂战士。
「啊、啊、啊啊啊」
赫德里克的声音颤抖着。那双眼睛睁大地看着，腰部脱力摔在地上。但视线没有转移。也没法转移。
那是头部被击碎的朋友身影。将朋友如同马一般骑乘着，狂暴地殴打着的怪物，无法从那转移视线。
轻松夺走了马洛性命的狂战士的咆哮响遍了。那如同胜利的呐喊。
护卫官们开火。在那里，更多的狂战士，两只、三只地显现。
「前辈！」
「里克」
因为陷入恐慌护卫官们胡乱开火。一些子弹在电梯附近穿过，那样子因友人凄惨的下场而盯着僵直的赫德里克，艾蜜莉和里夏扑了过去。两个人就这样（把赫德里克）拖入电梯内。
「马洛、马洛他」
「里克，振作点！」
抱头陷入恐慌的赫德里克，被里夏训斥着。同时在赫德里克的脸上留下强力的巴掌，疼痛在脸上游走着，在眼前的是快要哭出来的里夏，赫德里克回过神来。
「这样⋯⋯不行。还，不能在这放弃。活下去，寻求帮助，然後⋯⋯守护我们的妹妹！现在，只要考虑这个！你是哥哥对吧！」
「里夏⋯⋯啊啊、就是这样。抱歉」
站起来的赫德里克望向电梯角落的妹妹。
（简直就像死人一样啊，该死，和里夏说的一样。如果我不做点什麽）
失去了脸色的艾蜜莉，确实如同棺材中的人一样。一直以来如同家人一样和艾蜜莉接触的赫德里克明白，艾蜜莉现在即将被罪恶感击溃。
自己制作的药品，让许多人变成了怪物。并且，那个怪物最终傻掉了自己仰慕的一个哥哥。那样，和艾蜜莉自己杀掉有何不同⋯⋯
当然，在赫德里克他们看来那是不合理的。但是「不是艾蜜莉的错」这种话语一定无法传达到被罪恶感淹没的艾蜜莉心里。
所以
「艾蜜莉，借我力量」
「唉？」
赫德里克向艾蜜莉请求者。
「要制止狂战士的话，只有艾蜜莉能做到。只有我们的话，是做不出解药的。从整体来看，能想到我们无法想到的点子的只有你，我・们会创造停下怪物的机会」
「前辈⋯⋯」
「拜托了，艾蜜莉。请帮帮我们，帮帮大家。你的力量，请借给我」
没有止步不前的时间了。也没有沉溺於罪恶感的空闲。要让艾蜜莉＝格兰特振作起来。如此希望的赫德里克。艾蜜莉也注意到了意图。
艾蜜莉的猫眼更加往上翘。用白衣袖子擦拭着眼睛，啪戚这样强力地敲打脸颊。然後，点头。
艾蜜莉的眼神变得明亮了，赫德里克同样点了点头，然後提出了回自己的研究室一趟这个提案。说不定丹尼斯他们和沃伦搜查官回来了。
当然，有可能刚才的狂战士并未离开。因此，为了何时都能逃进电梯中不能对警备怠慢。
但是，从电梯看到外面的狂战士们，悲剧──印入视野。
「萨、姆？」
「啊、唉、啊⋯⋯骗人、的吧？」
那是成为狂战士的结局的萨姆的身影，以及被他折断了脖子挂着的洁西卡。然後是，在那旁边躺在血海中的丹尼斯，如同坐在墙壁上的罗德──宛如噩梦一般。
不久，为了无论何时都能逃脱，艾蜜莉的手按着电梯，然後因为冲击而摔倒了。股东，从电梯上面有什麽落了下来。那个冲击让电梯发出讨厌的声音往下沉。
同时，咆哮和冲击敲击着电梯的天花板，然後，电梯再次往下沉。明显，在天花板上有狂战士入侵了。
「切，艾蜜莉！老师！快点到外面！」
赫德里克和里夏慌忙地向摔倒的艾蜜莉与当教授伸出手。艾蜜莉和当教授疯狂地爬出那变得如同断头台般狭窄的出口。
下一个瞬间，终於超过耐久的电梯发出悲鸣掉了下去。就这麽开着的电梯门，能看到狂战士正紧抓着。
慌忙地逃离电梯深渊的艾蜜莉她们引起的骚动，曾经是萨姆的狂战士不可能没有察觉。
将谢茜嘉当做人偶一般扔掉发出呜呜声的萨姆。还有从电梯中爬出的狂战士。
在这种絶望地状况下，突然，枪声响起了。
「畜生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随着那狂乱的叫声向着萨姆扣动扳机的──是罗德。看起来没有站着的力量，就那样靠着墙壁坐下的姿势，恐怕是从死去的护卫官的手中借来的枪。
注意力放在艾蜜莉她们身上的萨姆，被偷袭了，就在转向罗德的瞬间，连续的子弹侧向贯穿头部倒下了。冒着白烟的同时急速地萎缩。
重要的伙伴变成这种不堪入目的样子，赫德里克他们语塞了，同时，罗德一边哭着一边念叨着「畜生⋯⋯」
「罗德哥哥！」
「啊、罗德！」
艾蜜莉向着因无力举枪而滑下手的罗德跑去。赫德里克他们也慌忙地向罗德跑去。
中途，赫德里克看到倒下的丹尼斯⋯⋯在太阳穴有一发弹孔。已经咽气了。并且，从那慢慢枯萎的样子看来，丹尼斯曾被感染了。
「⋯⋯丹尼、斯他，是、自杀的。被萨姆的血、淋到⋯⋯，在路上，捡起、枪⋯⋯所以，没有变成怪物，不想对不起⋯⋯自己」
奄奄一息的罗德，瞳孔空虚地看着丹尼斯。看来，丹尼斯自己结束了生命。平时相见总是吵架的丹尼斯和罗德、完全不合，但即便如此也是「好朋友」。围绕在罗德心中的思念无法用言语表达吧。
「笨蛋丹尼斯。⋯⋯如果去了那边的话⋯⋯还会⋯⋯吵架吧。⋯⋯、一定⋯、会这麽⋯⋯做吧」
「已经够了，别说了，罗德！」
「罗德欧尼酱！不要、不要啊！不要死啊！」
「笨蛋罗德！给我好起来啊！」
艾蜜莉她们缠着（罗德）。罗德吐着血露出苦笑。那个脸色接近死相。从那凹陷的胸口可以看到腹部变色，明显是内脏受到了致命伤害。
无论是谁看了都会明白，罗德他，已经没救了。
罗德本人也明白这一点。那是领悟了一切的平静眼神，用颤抖的手抚摸着艾蜜莉的头。
「⋯⋯抱歉啊，艾蜜莉。因为我们⋯⋯的错，我们，做了多余的⋯⋯事情，所以想做点什麽⋯⋯只是，想要什麽办法⋯⋯真的，抱歉」
「不对。这不是罗德欧尼酱的错！是我的，这是我的」
罗德的手脱落了。
──好好，活下去啊
那是，罗德最後的话语。
单注的艾蜜莉她们。就在刚才，平时一同欢笑的如同家人般的同伴，现在，已经不在了。那个事实让她们无法接受。
但是，现实不会顾虑艾蜜莉一行的心情。
从电梯坑爬上来的狂战士，那个血红的眼光的身影，毫无疑问，是为了狩猎艾蜜莉她们。
赫德里克站了起来。然後将丹尼斯手上握着的枪缓慢抽出，确认弹夹。赫德里克让艾蜜莉不要回头，只用言语传达。
「我，来拖住这家伙，在这期间逃吧」
你在说什麽啊，禁不住先这样喊得艾蜜莉和里夏，被赫德里克以不容反驳的语气压制。
「我会去的。之後肯定会汇合的！」
说完後，就那样冲向狂战士。艾蜜莉叫着「前辈」想要去组织，但是被当教授双手拖住阻止了。为了停下混乱的艾蜜莉，「想要浪费赫德里克的想法吗！」这样怒吼着用力拖住。
「⋯⋯要走了！」
「什、里夏姐！？」
在走廊的前方赫德里克一边射击一边闪至狂战士的侧面。然後再次开火吸引注意力。狂战士回头把目标转为赫德里克，（中间）夹着怪物，赫德里克和里夏的视线交错。
仅仅如此便足够了。
里夏抓紧爱爱里的手转身离去。（里夏）如同赫德里克所想的那般行动，难以置信的表情的艾蜜莉想要说什麽，看到里夏紧咬嘴唇导致血流淌着，明白了其中的心情後闭嘴了。
赫德里克向走廊的对面逃离後，艾蜜莉她们跑了起来。
「用紧急楼梯吧。一楼很危险，从二楼的房间使用管道下降。」
里夏以无言点头回应当教授的提议，牵着艾蜜莉的手。
紧急楼梯的门开着，向着二楼走下去。现在，研究楼是狂战士的巢穴。然後，拥有发达听觉的他们，能够透过墙壁知晓猎物的存在。
「嘎嗷嗷嗷嗷嗷嗷嗷！！」
「额啊」
「呜啊」
与咆哮一同发生的是紧急楼梯的门被吹飞。铁制的门化作凶器，非常不幸的将里夏她们分开了。当教授在上层的尾部，里夏和艾蜜莉互相保护倒在楼梯平台上。
狂战士的眼光捕捉到了当教授。
「来，来了」
当教授叫喊着往楼梯上方逃跑。里夏和艾蜜莉拼死拼活地站起来，因为铁质门的钻只能往楼梯下方走。狂战士选择了猎物多的一边。向里夏和艾蜜莉的那边砸下铁锤。
「艾蜜莉。不能停下！」
「里夏姐」
总算是脱离铁拳范围的两人，从冲击中缓和过来重整了。但是，狂战士也马上逼近。这样的话，到了二楼也摆脱不了吧。
里夏的表情瞬间充满决心。注意到的艾蜜莉心中萌生出讨厌的预感。里夏牵着艾蜜莉的手，迅速打开下层的楼梯门往下跑。狂战士再度破壊铁制门追到艾蜜莉所在的楼层。
牵着艾蜜莉手的里夏，在到达目的地後没有犹豫继续奔走。
「里夏姐！」
「没关系的！絶对，会保护你的！」
为了摆脱从背後传来的脚步声里夏好几次拐角，在某个门前停了下来。然後，拚命压抑因紧张和恐怖而颤抖的手指，在门的旁边按下密码式的钥匙。
发出轻微的机械音门打开了。里夏将艾蜜莉推了进去。可以的，一起躲进去的话，这样想的艾蜜莉，在看到里夏不进来的时候脸色青了。察觉到里夏的意图。
里夏温柔的笑着对艾蜜莉开口了。
「艾蜜莉，藏在这。絶对不要出来」
「等，等等，里夏姐。一起──」
「和其他房间想必，这扇门相当坚固，不是那麽简单能破壊的东西，很快保安局的人们就要来了，在那之前都能坚挺着吧」
「那样的话，里夏姐快点！」
「对不起呢，如果我不吸引那家伙的话。这里没有能逃得地方，万一，那家伙注意到就完了。所以，呐？」
「那种东西我才不知道！好了快点进来！」
艾蜜莉拚命拉着里夏的手，里夏微笑着推开（令艾蜜莉）屁股着地摔倒。
「没关系哦。我会找到笨蛋里克，还有老师，一起回来的。相信姐姐哦」
「里夏姐！」
艾蜜莉伸出手。但铁门挡住了她。艾蜜莉那小小的拳头拚命地敲打着铁门，理所当然（铁门）丝毫不动，变得心烦意乱的艾蜜莉忽然想到能从里面开门，向开关伸手。
「艾蜜莉！」
「啊」
门那边传来里夏的怒声。艾蜜莉的身体不由得颤抖，这次传来了温柔的声音。
「无论发生什麽，絶对不要放弃。艾蜜莉的话，絶对没问题的，因为我，我们这麽相信着」
「里夏姐⋯⋯」
隔着门的姐姐的话语让艾蜜莉伸向开关的手无力垂下了。热泪不止地沿着脸颊流淌。
「最爱的艾蜜莉。别忘了。无论发生什麽，你都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妹妹」
「里夏姐」
咆哮响起。里夏的气息远去了。一拍後，门前传来了沉重的脚步通过的声音。
艾蜜莉摇摇晃晃地後退，软弱无力地将脸埋入膝盖，双手抱头显小。
遵循最喜欢的姐姐的吩咐，艾蜜莉等待着。
但是，回来的，只有面目全非的赫德里克。
艾蜜莉最重要的人，结果，一个，也没有回来
～～～～～～～～～～～～～～～～～～
（不妙啊⋯⋯⋯真是沉重。沉重得要死啊。说实话，过於沉重现在就想逃跑啊⋯⋯）
漫长的回想终於结束，看着再度将脸埋入膝盖显得小的艾蜜莉，浩介内心发出叹息。艾蜜莉的遭遇老实说由得让人同情，而且忘了没有穿的事情，以三角坐姿的艾蜜莉的神秘部分似乎能看到⋯⋯没有注意那种地方的余裕了，浩介为自己听了事情经过後悔了。
「我们到达的时候，研究楼里几乎没有生还者了。在和弹药用尽藏起来的金伯利汇合交换信息後，我们分头寻找格兰特博士，我保护了⋯⋯」
「然後那个混蛋帅哥背叛了」
「是的。和同伴汇合後，我们逃到一楼的出口的时候。狂战士包围了我们，在总算确保了退路之後，金伯利和潜入了保安局搜查官的不知哪来的武装集团枪击了。」
那个时候的袭击让前来迎接的搜查官全灭。凡妮莎的侧腹也受伤但还是活了下来，虽然马上被休斯救了。但作为代价，他受到了致命伤，尽管如此还是为了让凡妮莎和艾蜜莉逃走而奋战到底。
休斯最後的挣扎，其结果是让凡妮莎和艾蜜莉成功逃脱。
然後，浩介发出疑问。
「嗯？那之後没有马上跟保安局联络吗？」
浩介想起了白天的汽车追逐战。从谈话看来，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半夜。那之後过了半日以上，凡妮莎孤军奋斗到现在。
「在奇袭的时候我的联络专用的通讯器壊了⋯⋯⋯格兰特博士在逃跑的时候好像试过了」
「那样的话用公共电话不就好了吗？」
「那个的话，我是想过这麽做。但是，那个⋯⋯虽然难以启齿，在受伤对侧腹进行紧急处理之後，我晕过去了」
看来，在车上摘取子弹的时候竭尽全力了。艾蜜莉照顾了凡妮莎一晚。
然後，第二天早上从晕眩中醒来的凡妮莎总算联系到本部，不过那之後被探知道德金伯利一行袭击了。
那之後，不停地被追着没有和总部人员汇合的时间，而预先的汇合地点因为金伯利也知道所以不能用，只能一味逃跑。
「原来如此。⋯⋯那麽，接下来要怎麽办？保安局，总感觉有腐败的味道呢？」
「说的有道理。但是，只有我们是事实。以个人向组织对抗这种事只有电影中才能发生。⋯⋯也不清楚局长的真意」
虽说保安局处於奇怪的状况，不可能全是黑的吧。如果像金伯利暗示的那样，是保安局在安排袭击的事情，玛古达勒斯局长便无限接近「黑」。那种情况下，在凡妮莎头脑中出现了列表，可靠的职员，或是向情报局等寻求帮助。
反过来，如果玛古达勒斯局长是「白」的话，那样就能得到最直接的救援。
不管是谁，要调查金伯利背後的组织甚至是与之对抗，凡妮莎都需要组织的力量。为此，不管怎样，都要明辨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是非黑白。
「首先，要清楚谁是敌人，选择伙伴。我的话，希望Mr.Ｋ你能在这期间，保护格兰特博士」
凡妮莎的方针让浩介困扰地挠着脸。然後，想要说什麽的时候，被异议声阻拦了。
「保护什麽的，我才不需要那种东西」
「格兰特博士？」
凡妮莎惊讶地转动视线，显小的凡艾蜜莉一下子抬起头对视着，那个瞳孔中寄宿着与刚刚软弱氛围相反的黑暗的火焰，凡妮莎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那个药，【巴萨克】可是不能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全部，不从这个世上消失的话不行啊。创造它的我，不把它们全部消灭不行啊」
「那是⋯⋯」
「被保护的话什麽也不明白，等待事态结束什麽的我不要。所以，凡妮莎。拜托了，带上我。我，要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是谁散步【巴萨克】，现在发生了什麽，我想确认这些」
「⋯⋯很抱歉，格兰特博士。您是──」
「绊脚石？也不见得能那麽想。【巴萨克】是偶然之中诞生的缺陷品。能够改良和制作解药，没有我的话就无法进行。也就是说，我是最强的盾不是吗？」
凡妮莎因艾蜜莉的辩解抱着头。确实，对於艾蜜莉的知识和能力的追求者来说，必须要确保艾蜜莉的性命。换句话说，以艾蜜莉作为盾牌的话，那些家伙无法扣下扳机。
对於处於孤立状态的凡妮莎来说，这确实是能够探听敌对组织情报的有用的手牌。但是，原本是为了保护艾蜜莉而战，用作盾这种事分明是本末倒置。
而且在战场没有絶对，「事故」就足够了。即便不是那样，那些家伙也可能作出「只要活着就好」这样的判断。
凡妮莎不可能容许从这里开始带上艾蜜莉行动的事。但无法轻易舍弃是因为艾蜜莉的眼睛，如果勉强离去的话，现在的艾蜜莉有可能一个人接近危险。
要怎麽才能说服呢⋯⋯苦苦思索的凡妮莎，在凡妮莎想说什麽之前，浩介以客气的样子对艾蜜莉说着乱来的话。
「那个啊⋯⋯这样的话，果然还是交给专业的不是吗？艾蜜莉是研究者对吧？研究人员应该在研究者的战场战斗对吧？在找到凡妮莎小姐的伙伴後，设置【巴萨克】的研究场所，在那里才是艾蜜莉的战斗吧？」
浩介的目的是，在凡妮莎早点甄别友方后，给予艾蜜莉无微不至的照顾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就不需要浩介了。凡妮莎这样想着，便想支援浩介。
「不要」
以一句话反驳。艾蜜莉的视线完全不配合。
「不要什麽的，孩子般的撒娇啊。你明白吗？虽说是作为盾，但是实际上还是绊脚石。凡妮莎小姐做不到将艾蜜莉当做盾的。所以，这里应该──」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浩介的话语，让猫眼眼角往上翘，艾蜜莉如同孩子般表示拒絶。就连反驳那个说法的理由也没有，就那样任性地发言，就连浩介也不舒服了。
「真是的，现在可不是撒娇的场合。要明白自己的立场啊，稍微理解下怎麽样？是天才对吧？那种程度应该明白吧」
「⋯⋯」
到现在为止的寒心气氛变得淡了，表情和声音变得焦躁不安，艾蜜莉颤抖不已。但是那个瞳孔中寄宿的火焰看不出丝毫衰退。也不反驳，细长的眼睛溢满泪水。但还是对浩介投以反抗的意识。
浩介为了抑制艾蜜莉那焦急的心情，继续说着。
「那个啊⋯⋯意气用事的话，那样凡妮莎又因此受伤的话──」
「一意孤行有什麽不好！」
覆盖浩介的话语，艾蜜莉爆发了。「喂喂」这样向发出奇妙的声音的浩介逼近，抓住胸口。
「我知道的啊！凡妮莎一个人行动是最好的！我什麽用都没有啊！我知道的啊！但是，怎麽想都没办法啊！因为，因为」
「冷、冷静下来啊──」
抓紧艾蜜莉的肩膀，浩介变得惴惴不安，紧接着，艾蜜莉大叫的话语，产生了如同直击心脏般的冲击。
「大家，都死了啊！」
「啊」
流着眼泪，感情爆发了的艾蜜莉，如同注意不到浩介那般叫着。
「大家、大家都死了啊！为了让我逃出来！为了让我活下去！大家都死了啊！死了啊⋯⋯」
──都说了他们死了啊！梅璐德团长也是，阿兰先生也是！进入迷宫的骑士都死了啊！为了让我逃出来！因为我！死了啊！都死了啊！
自己曾经的恸哭苏醒了。
「被托福了啊。被大家这麽寄托了啊。我啊，不能放弃啊。不然的话，不然的话大家⋯⋯」
被托付了。那时，浩介，被同伴拜托了。骑士的各位，拜托了。只为了让一个人，活下去，为他的逃跑争取时间──
结果，亲友们都得救了，而艾蜜莉⋯⋯
垂着头，浩介抱着艾蜜莉，凝视啜泣的她。在一旁，凡妮莎想要阻止艾蜜莉而伸手，但在看到浩介的侧脸後不禁屏息。那是凡妮莎不知如何才能表现出来的，不思议的，透明的表情⋯
浩介轻轻地抚摸艾蜜莉的头。然後，抽搐着的艾蜜莉，安静了下来，不可思议地如同传入内心深处的声音，说了。
「会出力的」
「⋯⋯哎？」
艾蜜莉抬起那皱巴巴的脸，浩介擦拭脸颊上的泪水苦笑着。
「会帮你的。虽然不是Mr.Ｋ。但是，肯定，会顺利的」
「密斯、塔Ｋ──」
「浩介。艾蜜莉。我是浩介」
温柔地拭去脸颊的泪水，仿佛哥哥姐姐般的温暖。
艾蜜莉呆呆地重复着「Hao，Jie？」反复咀嚼着浩介的名字。
在身旁的凡妮莎瞪大眼睛的时候，展现了自信满满的笑容的浩介宣布了。
「没问题哦，艾蜜莉。因为我可是──」
──魔王大人的右腕啊？


◎朋友的现学现卖
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清晨。冰凉而清心得空气令人感到舒适，发白的东边天空完全不刺眼。在古老的砖瓦制胡同里，开始听到人在活动的声音。
原本在外面步行的人相几乎没有。有的，是在一个很旧的铁垃圾桶旁被扔掉的快餐袋中，一个把头塞进其中的狗而已。
那只狗忽然抬起头，同时快餐袋也套住了狗的头部。狗慌慌张张地摇晃头部将纸袋甩落。
那之後，导致小狗产生这个反应的罪魁祸首──一辆汽车，自小狗的旁边以相当的气势停车。叽叽叽的刹车声让狗一溜烟地逃跑。
「格兰特博士，Mr.Ｋ。这边」
最初从驾驶座下来的是凡妮莎。虽说做了急救，但是依然以无法想像侧腹有枪伤般行动。其实在纱布中掺入了异世界的药品，因此体现出惊人地恢复力⋯⋯不过这种事情本人不知道。只会认为「啊啦，我的身体比想像中更坚强呢⋯⋯」
「⋯⋯呐，那是故意的吗？还是说骚扰呢？我说了好几次我不是Mr.Ｋ了吧？」
浩介盯着凡妮莎从後席下车。虽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并非崭露头角的杀手啊！这样说着，凡妮莎还是称呼浩介为Mr.Ｋ。
凡妮莎稍微想过「难道真的认错人了？」⋯⋯但在昨晚，浩介自信满满地说出「借给你力量吧」的言行，果然不论怎麽想都是Mr.Ｋ。肯定只是单纯地讨厌Mr.Ｋ这个称呼，是个相当能干的杀手这件事肯定没错。
於是，不知不觉还是叫着Mr.Ｋ，那样的凡妮莎意外地收到应援浩介的话语。
「对啊，凡妮莎。难得Mr.Ｋ告诉我们名字。要好好的叫Ｈ、hahao、Haojie才行啊」
和浩介一同从後座下来的艾蜜莉不知为何处於害羞的气氛中，磕磕巴巴地集中於念着浩介的名字。艾蜜莉和凡妮莎一样认为浩介不是一般人，认为对方告诉了自己被缩写的名字。难得说了，请一定要这麽叫。（浩介的发音Kousuke，Mr.Ｋ没毛病）
从昨晚开始，艾蜜莉就和浩介保持微妙的距离，浩介想着「⋯⋯做过头了啊。什麽魔王的右腕啊。完全让人尴尬死了。意义不明啊。我的（深渊）卿哟，稍微看下脸色行事啊⋯⋯」认为是这个导致被拉开距离放置，结果却因艾蜜莉的掩护感到惊喜，并且笑得很开心。
看到那个的艾蜜莉变得可疑。视线激烈地四处徘徊。然後，如同心中有什麽到达极限那样，脸颊绯红着猫眼往上翘起「不要看这边！」这样威吓。刷──那样毛倒竖起来，如同猫一样。标志性的马尾狂乱地挥舞着。
浩介失落了。被年轻的女孩子在心的距离上疏远了（浩介这麽想的），「那个中二混蛋不要看向这边啊？真的好恶心」这样被说了（浩介这麽听到）。心中的迷你浩介已经变成了Orz的状态。
「那个，现在局势很紧张，散发青春什麽的请在之後再做⋯⋯」
「青、青春什麽的！你说什麽啊！」
凡妮莎向艾蜜莉送上微妙的眼神，同时困扰似地挠着脸颊。艾蜜莉的脸变得更红了，竖起的毛的比例也上升了。或许接下来能够发出猫拳。
艾蜜莉说着两人才没有在交往，然後捏着依旧穿着的白衣下摆，小步快速走进小巷。
「格兰特博士」
「什麽啊！」
「不是那边。是旁边的巷子」
「⋯⋯」
艾蜜莉忽然停下。就那样头也不回地往後退，连耳朵都变得通红向左边迈出小步。
「格兰特博士」
「什麽啊啊！」
「不是左边，是右边的胡同。
『⋯⋯』
艾蜜莉高速转身。装作整理白衣的样子！不过，本人的羞耻心早就在狂飙了。
凡妮莎和浩介面面相觑，互相看着对方苦笑後跟在艾蜜莉後面。
顺带一提，这里是凡妮莎的个人藏身所之一，艾蜜莉没有该地的知识，所以，自艾蜜莉在前方带头开始，便有三次走到陌生的地方。
结局，在意识到跟在凡妮莎後走不就好了的时候，艾蜜莉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进白衣里，看起来就像是白色的妖怪一样。⋯⋯看来，白衣还有这种使用方法。
～～～～～～～～～～～～～
发出叽这样小小的声音，木门慢慢打开，凡妮莎警戒着看向屋内。屋子里没有人的迹象。
在凡妮莎的催促之下，艾蜜莉和浩介进入了屋子里。在房间内，有隐藏所的生活感。用惯了的感觉的皮质沙发和桌子，上面散乱地放着杂志。
『看来朋友不在呢。嘛，在家的情况很少，所以是理所当然的。』
在乾脆利落的过目了其它的房间和浴室後凡妮莎回到了客厅这麽说。看来，这个藏身所没有因暴露而被埋伏。
『凡妮莎的朋友的房子吗？是默认了解了你是现役的保安局员後。谅解并为你制作的个人藏身所吗？』
艾蜜莉回想着事前得到的说明歪着头感到纳闷。凡妮莎失去了武器。处於徒手状态。接下来要和本部取得联络确认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真意以及各种各样的要去做，即使想要做什麽，首先要采购武器。
为此而需要的一个默认谅解了现役保安局成员而做的，连局内也没有报告过的藏身之处。
『是和朋友一起的哦。她是自由摄影师，一天到晚在四处飞来飞去，作为维持管理房间的回报而共享着』
「呼～嗯」
艾蜜莉对这事实点头，浩介以为妙抽搐的表情将桌上的杂志拿在手上。
「⋯⋯原来如此。凡妮莎那偏见的日本知识的原因，就是这个朋友啊」
那样嘟哝着的浩介手中拿的杂志。如果是年轻女孩读的杂志的话，一般是时尚杂志吧，但是，在那本杂志上，和有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的女孩一起，上面写着。
──AnimaOe（Animage，日本动画杂志）
如果再定睛一看，散落的杂志无论哪个都满载着有印象的日本动画片和漫画信息。房间的墙壁上挂着漂亮的布覆盖了几个并列的大型暑假，浩介顺着预感过去一一确认。
果然，里面塞满了日本漫画和轻小说以及动画DVD、
「怎样，Mr.Ｋ。朋友的收藏还过得去吧？顺带一提，那边的第三个书架是我的收藏」
「在藏身所放了些什麽啊⋯⋯」
在惊讶的浩介面前，艾蜜莉灵巧地掀开凡妮莎的收藏书架的布。然後「哎，这就是日本的亚文化啊⋯⋯」这样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日本漫画那样很感兴趣地出手了。
但是，那是一本很薄的本子。
「噫。什毛啊这个！？」
发出悲鸣脸变得通红的艾蜜莉尽可能的把书拉开。那本书的封面。该说是有失体统呢，还是说表现得过於轻浮呢，总而言之肌肤暴露的程度相当高，描绘着一个有着非常不得了的姿势的女孩子。
「啊啊，格兰特博士。请不要那麽粗暴。那是贵重物品」
「我、我才不知道啊，凡妮莎的Ｈ！」
「为什麽会有同人啊⋯⋯」
嗡嗡地摇晃着小薄本，极力不去看她，「呜呜呜」这样尽力伸直了手的艾蜜莉，没有想要防守的样子。因为这是凡妮莎的重要收藏所以要珍稀吗，还是说不・由・得难以放手⋯⋯
视线断断续续地看着封面，一定是後者吧。察觉到浩介尴尬的视线，「不，不是！我，不是那样的！」这样慌忙找藉口塞回书架。
「格兰特博士。如果有兴趣的话，在这次的事件结束以後就借给你吧，现在请忍耐」
「才不需要忍耐！我才不好＝色！是真的哦？Haojie，我真的不是哦？」
「啊、嗯」
从年轻的女孩子那里听到了「我不好＝色。请相信我！」而不知如何应对的浩介只能暧昧地点头。
斜视着不知为何拚命解释的艾蜜莉，凡妮莎慢慢接近了一个书架。然後偶尔向浩介投来视线。如同说着「看啊看啊！」炫耀从父母那得到值得骄傲的玩具的孩子那样。
浩介疑惑的看向那边。确认到这点，凡妮莎从整理好的书架中拿出一本《卓柏卡布拉大全》
然後，书架滑动着。旋转了半圈後再原来的位置将内侧暴露出来。
「啊、隐藏的书架吗？」
浩介小声说着，艾蜜莉也看向书架的方向。然後嘴张着呆在那。在哪里的是无数的排列整齐的枪械。
「呼呼，吓到了吗？但是，不止哦。还没有结束」
短发黑衬衫的美人得意洋洋着。浩介和艾蜜莉微妙的感到坐立不安的时候，凡妮莎走近房间深处的床，这次扭动了旁边台灯的盖子。
之後，床的下半部分翻转，露出其中收纳的军火。
────────────────────周日的木匠
「怎麽样？全都是DIY制作的隐藏武器库哦。几乎花光了我的休息日呢，将夏季和冬季的特别津贴全都投进去而做的自满的作品哦」
「该怎麽说呢⋯⋯⋯凡妮莎小姐，你真是，相当可以啊」
在这可以确定了，在凡妮莎的心中，有着和浩介同样炽烈的灵魂！在浩介心中的「卿」忽然虚无地微笑着。想要表现在外，从言行上影响浩介，不知为何相互理解那样对凡妮莎点头，艾蜜莉感到扫兴！
凡妮莎麻利地选择枪套和装备塞入背包中，忽然发觉一件事。
「⋯⋯说来，Mr.Ｋ。你的枪没问题吗？弹药啊，预备啊⋯⋯」
仔细回想起来，至今为止一次也没有看到浩介展示枪械类，在注意到後这麽问了。不仅如此，凡妮莎能从衣服上判断出有无武装，但是怎麽看浩介都不像有武装的样子。看来是相当熟练地隐藏着⋯⋯
「？不，我没有枪哦」
「⋯⋯Mr.Ｋ。不是说了会出力吗。把握彼此的装备是必要的。如果藏着的话会很困扰」
「不不不，没有藏着哦。我真的没有枪啊。再怎样我也是学生的说。如果认真地听我说过的话。我不是杀手，所以没有枪！」
Mr.Ｋ是无论任何目标都一定会在头上来一发，心脏也来一发必定击杀目标的收手⋯⋯⋯不仅是凡妮莎，艾蜜莉也露出微妙的表情。
凡妮莎默默走近浩介，呗嗒呗嗒地摸着身体检查。确认了真的没有枪。被漂亮的姐姐触摸身体什麽的让浩介内心小鹿乱撞。艾蜜莉「啊，啊，摸到那种地方！？」不知为何两手遮住眼睛，但却如同约定俗成那样从指间缝隙偷看着。
「⋯⋯真的没有啊」
「所以我都这麽说了」
在那边不知发呆到哪，退後一步的凡妮莎像是在考虑什麽不好的事情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是有什麽内情对吧。不会深究的」
「喂喂，为什麽要以『一般来说会拿着』作为前提考虑啊。最开始就说了没有带着吧」
「但是，接下来也是空手是不可能的对吧。虽然不清楚你平时用的是什麽，如果我的（装备）能让你满意的话请带上吧」
「⋯⋯然後意外发生了，不自然的事情能被自然地无视掉。我想啊。地球上也有个像埃希德那样的邪神，在我出生的时候就一直注视这我啊」（Ｇ：滚，你又不是月）
「要克洛克吗？伯莱塔？还是说砂漠之鹰？」凡妮莎推荐着收藏品，浩介乾笑着移开视线。
「不，不需要枪。拿着也没有意义。虽然有开过枪，嘛，但是完全不适合啊。太危险了。那家伙，到底有着怎样的手臂啊」
那个「那家伙」指的是谁不言而喻。想起来了游玩的情况下枪击的事，浩介像是讨厌什麽那样摇着头。总之，那时候反动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飞向前方的子弹奇迹般地跳弹，狠狠地刺进了菊花，弹出的弹殻飞进了衣服中，不知为何扣不下扳机，为了查明原因解开架势时瞬间走火，差点危及到股间的儿子。
枪的神明大人，毫无疑问如同杀父仇人般憎恶着浩介吧。那个魔王也说「你啊，别再拿枪了。⋯⋯会死的，自爆」这样战栗和怜悯交织的表情忠告着。
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凡妮莎和艾蜜莉困惑越来越深。不拿枪，看到枪便打从心底讨厌的杀手⋯⋯⋯在两人心中，浩介说的「不是Mr.Ｋ」的话语重新抬头。但是，同时那自信满满的「给你力量」的话语，让她们成功逃跑了一次的实绩，让这个抬头又被压制了。
或者说，单纯的浩介不是Mr.Ｋ这种事情，是那种无法让人想像的事。如果，浩介不是Mr.Ｋ的话，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人帮助被金伯利包围的凡妮莎她们，也就是说也不会得到真正的Mr.Ｋ的帮助。
再怎麽说凡妮莎仍处於新人领域，可靠的同伴因为背叛全数失去，能够依赖的组织处於可疑的状态，被规模不明的组织追赶。所谓的王牌也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指真的Mr.Ｋ毁约），就算明白乐观是禁忌的，但也不想承认这点（浩介不是Mr.Ｋ）
把凡妮莎和艾蜜莉的困惑丢在一旁，浩介满不在乎地说着。
「嘛，没问题。不管发生什麽，我总会想办法的。话说回来，就要准备出发额吧？艾蜜莉的老家相当远吧？」
催促出发的浩介，凡妮莎和艾蜜莉面面相觑。不可理喻的事情没有消失，明知对方是武装集团，徒手也说没问题的样子，暂且把疑问延後。倒不如说是把一切都赌在Mr.Ｋ浩介身上了。
浩杰他们昨晚协商的结果是，首先到艾蜜莉父母身边的计划。保护作为艾蜜莉薄弱点的父母，并藏匿之是最优先事项。
但是，艾蜜莉的老家所在的地方是在用车也要花费半天以上的远方。如果走高速公路的话很可能有监视网所以要避开，那样的话，在车里吃了饭并且休息後到达的时候是傍晚了吧。
「⋯⋯也是呐。装备已经整理好了。出发吧」
「知道了。⋯⋯但是，在那之前能告诉我吗。凡妮莎，为什麽，要带着漫画」
兴冲冲准备结束的凡妮莎将隐藏得絶妙的床和书架恢复原状，就那样子若无其事地从书架上取出数本漫画，一本放在口袋中，其它的放到背包里，艾蜜莉的眼抽搐着询问。
凡妮莎「哎？不知道吗？」这样呆然的表情。浩介和艾蜜莉变得不安起来。
「要说为什麽的话⋯⋯⋯接下来我们将要向极其困难的状况发起挑战。也就是说，相当於士兵去往最前线」
「嘛，虽然是这样⋯⋯」
「是这样吧？那麽，把漫画带过去？」
「为什麽会变成那样！？我不明白你的思考回路啊！」
这跳跃的逻辑获得了艾蜜莉美妙的吐槽。然後凡妮莎宛如教导不懂世面的学生那样，如同老师般谨慎认真地对艾蜜莉说明。
「听好了，格兰特博士。在电影里，士兵在奔赴战场的车或是直升机中，总会出现拿出圣经祈祷的画面对吧？」
「哎、哎哎。有啊。⋯⋯等等，也就是说，那个漫画是⋯⋯」
「嗯。我的圣经」
「向神明大人道歉！向基督教的信徒们道歉啊！」
艾蜜莉咆哮了。姑且，格兰特家也是信徒。所以，圣经被和漫画相提并论什麽的自然激烈的吐槽了。
凡妮莎对艾蜜莉那混杂着抗议的吐槽「呼」地笑着无视了。「刚刚，为什麽笑了！？」艾蜜莉的猫眼变得可怕的同时嗓音提高了，凡妮莎如同想着「博士，还是太年轻了」这样的保持着絶佳态度走出了房间。
「圣经是修罗のＯ，グラッ◯ラー刃◯，还有ナ◯ト吗。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日本行业啊」（修罗之刻，刃牙，火影忍者）
艾蜜莉「给我停下来！」甩动侧马尾追着凡妮莎。浩介看见凡妮莎的漫画标题後，稍微望向远方，然後跟在後面。
～～～～～～～～～～～～～～～～
夕阳西下，天空开始染上橙色，凡妮莎驾驶的汽车行驶在笔直的街道上。
在车里，吃着在途中有名的快餐店购买的汉堡包和薯条，浩介和艾蜜莉的肚子满足了。
「⋯⋯艾蜜莉，怎麽了？」
突然，浩介询问了。艾蜜莉边吃着薯条，同时那看向窗外的视线转向浩介。
「怎麽了是什麽意思？」
「不，感觉你看了很久。不累吗？」
「啊～不是。没关系的。只是，这附近，非常熟悉，回来了啊这样。但是，之前来的时候，带着很多礼物啊，这次⋯⋯嘛」
看来和前次回老家相比，这次混入了沉重复杂的感情。夕阳的橙色无意地挑逗着人的寂寞，艾蜜莉的内心被故乡那燃烧着橙色的天空挑拨成难以形容的心情。
艾蜜莉将这几天殊死的遭遇告诉了浩介，应该怎麽回答她呢而迷惑，想着应该说些什麽，视线彷徨着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这种时候，真羡慕某个口齿伶俐的煽动家。
看着那样的浩介，淡淡笑着地艾蜜莉一口气喝乾了受伤的饮料，再一次，说了「没关系」这样的话。
凡妮莎透过後视镜看着後座上两人的往来，想要代替浩介说什麽那样，顾虑着向艾蜜莉开口。
「那个，格兰特博士⋯⋯」
「真是的。凡妮莎也不用担心啦。我没有问题的」
「不，我不这麽认为。格兰特博士。所谓的界限，永远比自己所认为的要更低」
凡妮莎的表情意外地认真，透过後视镜。艾蜜莉禁不住说不出话来，浩介想着「不愧是保安局的搜查官。清楚地知道如何照顾被卷入事件的人」这样安心地看着──
「你的膀胱，真的没问题吗？」
「这是担心什喵啊！？」
不言而喻，这是担心失禁娘艾蜜莉的尊严。
「刚才的便利店，还有再之前的加油站，格兰特博士都没有去厕所。不仅如此，你还喝了那种尺寸的咖啡，而且是两杯。我这是为了不让你再次受到伤害而担心，并非无情。」
「那、那那那、那是」
「但是，已经有过两次惨痛失败的格兰特博士，我不认为应该采取这种乐观的行动。格兰特博士⋯⋯」
「什，什喵啊」
因为警戒心和羞耻心，已经缩小了一半的艾蜜莉，隔着後视镜看到凡妮莎眼中闪亮的光辉。
「难道，觉醒了吗？」
「什、什麽意思？」
纯粹的艾蜜莉把握不了提问的意图。而隔壁的少年当然把握了。凡妮莎，如同作出什麽决定般询问。
「漏尿的快感！」
「白痴吗────！！那样的东西不可能觉醒的吧！？我是变态吗！？」
艾蜜莉所不知道的世界Part.２。在别人面前因为疏忽大意而变得心情舒畅的人不存在！如果有那样的人，没错那个人是变态！
当然，艾蜜莉不可能觉醒那种特殊的快感。但是，艾蜜还是焦躁地对浩介说着「不是！真的不是！我才不是那样的变态！相信我，Haojie」这样倾诉。
「冷，冷静下来。没有想过你是变态」
「真的吗？真的真的吗？Haojie──」（我看到了满满的FLAG）
艾蜜莉还想说什麽的时候，被凡妮莎华丽地拦截了。
「没能觉醒吗⋯⋯Mr.Ｋ觉得很可惜呢？」
「怎麽可能那样！不要自然地将我当做变态！」
「Hao、haohao、Haojie！？是、是瞄着我的『那个』吗？因为我是变态而高兴吗！？那样的话⋯⋯我、很为难啊！」
「不可能那样啊！为什麽会迷茫啊！？为什麽困扰啊！？这边可是在强烈地否定啊！」
混乱制造者的凡妮莎。那个能力毫无遗憾地发挥着作用，将浩介和艾蜜莉卷入慌乱的漩涡。
「呼姆。接下来有巨大的困难在等待着，但是，精神很好呢。两个人的斗志十分足够」
「你给我闭嘴！！」
「你已经可以闭嘴了！！」
浩介和艾蜜莉默契的吐槽炸裂了。凡妮莎一个人作出「无法理解」的表情。
面对自然地放出言语炸弹的凡妮莎，艾蜜莉拚命向浩介辩解着，在浩介拚命哄着艾蜜莉的时候，周围的景色开始改变。
进入了小镇。虽然有高的建筑物，几乎漂浮着怀旧的氛围。
「凡妮莎。就这样子穿过小镇的中心，到北方去。附近有个很好吃的馅饼店。有着可爱的招牌，看一眼马上就能明白」
「了解了。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相当美丽的小镇啊」
颜色优雅的砖制建筑，另一方面也有着玻璃的建筑。但是，它们没有影响彼此的景色。而是新的东西和古老的东西互相包容那样温柔的印象。
在太阳几乎落下的街上，当地人的表情都很平静。虽然抱着食品袋，却悠闲地走在石阶人行道上。静静地，给人一种时间慢慢流动的舒适住处的感觉。
然後，从城镇中心向郊外走的话，就变得更显着了。绿色变多，相同颜色和样式的的房子整齐排列，形成同样的阴影。即使没有心，也能在夕阳的光芒下变得平静。
凡妮莎遵循艾蜜莉的向导驱车。久违的故乡，多少和阵脚大乱的艾蜜莉形成鲜明对比，浩介的身体充满了紧张。当然，这是考虑到其他势力埋伏的可能。
但是，和预想相反，没有涂成黑色的汽车停在那。叽叽喳喳精神地玩耍的孩子们，快要回家了苦笑着催促着（孩子）的父母。没有争斗的迹象，真是和平的氛围啊。
「那、在那边。那个、有白色卡车停靠的房子！灯是亮着的。爸爸他们好像在家里」
艾蜜莉发出了放心的声音。白色的面包车是艾蜜莉的父亲卡尔的东西。为了让祖母希拉能够连同轮椅乘车而在几年前换购的，至今仍未还清贷款。旁边停着一辆青色的小汽车。那是母亲苏菲的。
「慎重地前进吧。请千万不要离开我。格兰特博士」
「嗯、嗯。我知道了」
凡妮莎关上引擎，看了一眼浩介。浩介一扫平时的气氛，带有一双认真的目光。不久，变成了困惑的表情。
「Mr.Ｋ，怎麽了？有什麽危险的迹象吗？」
「⋯⋯不，没有危险的迹象。虽说没有⋯⋯所以，才危险」
「？那是，什麽意思？」
浩介没有马上回答凡妮莎的提问，而是暂时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房子。有什麽不对的情况，艾蜜莉陷入不安中，远藤摇了摇头，担心艾蜜莉那样谨慎地开口。
「⋯⋯家里，没有人的气息」
「哎？」
艾蜜莉感到疑惑。父母的车都停在这，家里的灯也亮着。这是家人在的整卷。但是，却没有人。讨厌的预感在胸中膨胀着。
另一方面，凡妮莎的眉头翘起来露出惊讶地表情。明明没有争斗的痕迹，是从哪里观察到（没有人）的，这里停着车辆，在凡妮莎看来，可以看到「人的气息」
看不到房子里，为什麽会明白⋯⋯⋯
「总之，这样下去也没办法。先进去吧。也许是在这附近，稍微出去一下而已」
「是，是呢。一定，是那样」
注意到艾蜜莉那不安的表情，浩介迅速行动了。然後，毫不犹豫地率先下车。凡妮莎的疑问也因为浩介的行动而埋入内心深处。
越过了修理的整洁的草坪，来到为了能让轮椅通过而重建了的玄关前。
艾蜜莉按响门铃。「爸爸！妈妈！奶奶！我是艾蜜莉哟！在吗？」这样打招呼。然而印证了浩介的话语，家里没有反应。
艾蜜莉想着，不在家的话，当然锁上了门吧。於是取出挎包的钥匙，然後，用钥匙插入开门⋯⋯
「啊、啊咧？」
锁从一开始就开着。不管多麽宁静的住宅区，也不可能家没锁上的情况下家人全员外出吧。艾蜜莉的脸变僵硬了。
「爸爸！妈妈！是我！在吗！？奶奶！你在哪里！？」
「格兰特博士！冷静下来！」
啪地打开玄关的门，慌慌张张踏入自家的艾蜜莉，凡妮莎慌忙阻止。
但是，艾蜜莉的耳朵无视了那个警告。家中发生的异常事态，思念家人的想法压迫着内心，支撑着快要因焦虑恐怖而崩溃的内心在家里奔跑。叫着家人的名字。想要像往常那样，说着「我回来了」。想听到「欢迎回家」
但是，客厅的灯亮着，现在的时间的话，母亲应该系着围裙站在厨房，卫生间也好，二楼的寝室也好，艾蜜莉的房间也是，谁都不在。
「不、不对啊。等等，大家都出去了啊。是、是呢。一定，是到马库巴哥哥那里了，或者是汉娜阿姨那里吧」
「艾蜜莉」
「在这里等着，马上就会回来了吧。然後，好好地介绍凡妮莎，还有Haojie──」
「艾蜜莉＝格兰特！」
「啊」
乾笑着离开到家外去的艾蜜莉，浩介以强烈的语气叫住了。站住的艾蜜莉不断颤抖，宛如忘了上油的机械般笨拙地重复着着一动作。
艾蜜莉的眼中，严厉表情的浩介拿起了在客厅桌子上放置的平板电脑。那是刚刚被艾蜜莉忽略了的东西。啊、确实，那不是格兰特家的东西。
要说为什麽，
「那是，给我的吗⋯⋯」
是的，那个启动状态的显示器上，写着凡妮莎＝帕拉蒂的字眼。对於不知道凡妮莎的存在的艾蜜莉的家人，不会准备这种东西。
那也就是说，这个家里，在几个小时前，有个格兰特家之外的知道凡妮莎的人进入了这里⋯⋯
艾蜜莉的脸色变得苍白。身体不由得一晃。浩介扶住了艾蜜莉。
在浩介的眼神催促下，凡妮莎触碰了平板。
然後平板上映出不知哪里的房间。并不是特别萧条的样子，一般的单间。布制的沙发和木制桌子。谁也不再的样子。看来，这是平板上设置好的录像。
片刻，相机的边缘的门被打开。从那里进来的是轮椅，以及乘在上面的老婆婆。然後，是推着轮椅给人一种懦弱印象的四十多歳的男人，以及抓住男人手臂，不安地四处张望的同年女性。
「啊，奶奶，爸爸，妈妈」
艾蜜莉的悲鸣回荡着。
没有特别加以危害的样子。只是，不太明白。姑且是被带来的样子。但是，虽说如此，也不可能因此而安心，艾蜜莉认为家人被什麽人拐带了那样软绵绵的崩壊了。
然後，影像断开了，显示器变成一片漆黑。在这麽想的时候，慢慢地浮现新的影像，上面显示着几个小时後的时间，以及航拍地图。看得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开始的恶趣味演出。
「这里⋯⋯看起来是仓库街呢。别开玩笑了」
凡妮莎吐出这番话语。旁边的艾蜜莉抱头埋膝变小了。失去重要的人的一连串创伤事件在脑中闪过。
也许，连自己的家人也会失去⋯⋯那份恐惧压倒了被哥哥姐姐们托付的使命，将艾蜜莉推向恐怖与絶望的深渊。无论说什麽都会听取，为了不让家人受到伤害，哭着请求原谅。
那样的艾蜜莉，听到了柔软而威严，温柔而锐利的声音。
「艾蜜莉，没关系的。虽然不知道是哪里的家伙，家里也好，艾蜜莉的家人也好都没有争斗的迹象。那些家伙想要艾蜜莉的协助的话，虽然用了家人威胁这一手段，但是不会那麽简单地伤害他们的。那样，艾蜜莉应该能够超越絶望，明白该抱有愤慨才对。」
「Hao，Jie」
浩介轻轻地握住艾蜜莉抱着头的手，将她放下。
「只有一人，活下来，逃跑，艾蜜莉知道那被托付的痛苦。如果在这里停下的话，一定，还会变成同样的情况」
「不，不要啊！我再也，不要那样的」
表情扭曲地抽泣着，艾蜜莉喊了出来。浩介点着头「也对呢」，这次牵着艾蜜莉的手站了起来。
「──『一辈子一次，情绪高涨的时候，就是现在啊，正因现在。此时此刻，灵魂在燃烧啊』」
「哎？」
「这是朋友曾经说过的话的现学现卖哦。那是，曾经参拜了的我，因为那个话语而振作了起来。以那些怪物作为对手，赌上全身心。拜此所赐，我现在才在这里」
「Haojie⋯⋯」
艾蜜莉无言了。取而代之的是，刚刚浩介那「沉重」的话语，沉甸甸地在艾蜜莉那脆弱的内心深处不断回响。
浩介的目光如同身经百战的战士般锐利，完全贯穿了艾蜜莉。
「对艾蜜莉＝格兰特来说，一定能在这个时候燃烧灵魂。不甘示弱，咬紧牙关，尝试喊出来吧。『谁会对你唯命是从啊！别小看人了，混蛋』」
如同沸腾的岩浆般炽热的话语。闪烁的瞳孔，至今贯穿了艾蜜莉。
所以，艾蜜莉决定了她的回答。
「嗯。嗯！」
陷入絶望的沼泽中的灵魂，现在再度燃起了。艾蜜莉用力地回握了浩介握住自己的手。
「Haojie也要借给我力量啊？」
「啊啊。我说过了啊。会成为力量的。絶对会帮助艾蜜莉的家人」
艾蜜莉的眼睛如同满天繁星般闪烁着。两人间距离仿佛能感受到彼此的吐息般接近。如同心灵的距离一般──
「⋯⋯我应该读懂气氛到外面去吗。还是说，『Please不要忘记我』这样挤进去吗。这是一个问题」
凡妮莎嘟哝着。
艾蜜莉宛如敏捷的猫咪一般，咻地没有说明就躲开浩介。然後，想起和男孩子超接近的状态後，因为羞耻而显小的事情没必要说了。
～～～～～～～～～～
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在郊外的仓库街道上的黑暗被车前灯撕裂开来。表现得谨慎前进的车，不久，到达了一个四周被很高的建筑包围的地方，
车灯照亮了前方的黑色汽车。
灯就这样开着，从车上，凡妮莎艾蜜莉，然後是好接下来了。凡妮莎走在前头，後面跟着浩介和艾蜜莉。艾蜜莉紧紧抓着浩介的衣服下摆。
对面的黑色汽车的前灯，宛如对抗一般亮着。在警惕的凡妮莎们的面前，黑色汽车上有人下来了。虽然因为前灯的逆光而难以判断，但凡妮莎总算是明白了。
然後想。「啊啊，果然是这样啊」。同时「金伯利那边还好一点啊」这样。
「帕拉蒂搜查官。你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啊。本来应该要惩戒免职的哦？」
伴随着勉强弄响的脚步声，那个身影显现了，如果可以的话真想要否定这个现实。
那个人是，国家保安局局长──夏洛＝玛古达勒斯。


◎准备好了吗？
「初次见面，格兰特博士。我是保有着国家保安局局长交椅的夏洛＝玛古达勒斯。将要把你保护在安全的地方。那麽，请来这边」
如同是理所当然似得，玛古达勒斯局长这麽催促。两辆车的车头灯在激烈抗争的同时，漆黑的车的後席开了，在那里分析官艾伦＝派克以及另外一位男性搜查官下来了。
艾伦念着「啊，好可怕啊？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手。不过，不知为何在他的鼻头贴了一个大纱布，说什麽都让人感到可怜，笨蛋的样子。
「什麽『保护』啊！绑架了我的家人，真是厚脸皮啊」
过於不发怵的态度，艾蜜莉瞬间突破的沸点。本来是担心家人的安危而轻易的出来，但是现在，手中有着值得信赖的男孩的胳膊。艾蜜莉发出让自己也吃惊的坦率的怒声。
对着那样的艾蜜莉，玛古达勒斯局长如同为难一样苦笑着。
「格兰特博士，你好像有很大的误解呢。绑架什麽的，那种事情我们保安局才不会去做呢。我们只是保护了格兰特家的各位」
反射性地提出反对的艾蜜莉，玛古达勒斯局长则以仿佛让撒娇的孩子停下的语调和态度说出这番话。
也即是说，休斯这些保安局的搜查官为了保护自身的组织而全灭了，很早就保护了格兰特家的事情。在留下平板只对凡妮莎的指纹起反应，如果没有她的话就无法掌握情报。要和音信全无的凡妮莎取得联系，在格兰特家的附近等待是最妥当的。原本就承认保护程序的使用了，只是进行了原来为了保护程序而进行的行动而已。
「但、但是⋯⋯」
听到了条理清晰的说明，艾蜜莉词穷了、代替那样的她，凡妮莎向前一步。
「局长，我能问个问题吗？」
「给我安静，帕拉蒂搜查官。只身一人保护了格兰特的本事值得评价，但过於独断专行了。即使是沃伦的袭击，也应当有更多的联系吧」
一如以往乾脆果断的如同小刀般的话语。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目光的压力也成倍增加着。但是，如果是平时已经心生胆怯的凡妮莎，不如说为了展现意志那样更进一步。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麽吗？」
「是。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事了。但在回答我的提问之前，我不会放下这枪」
是的，凡妮莎的枪口对准了玛古达勒斯局长。那尖锐的视线哪怕对上玛古达勒斯局长也毫不逊色。全身上下散发出了坚定不移的意志。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深厚，艾伦也吹着「咻～」的口哨发出赞赏。另一位搜查官则屏住呼吸。
「可不止是惩戒免职哦」
「已经有觉悟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在暂时注视了凡妮莎一会後，吐出小小的叹息。那股叹息有什麽意义吗⋯⋯⋯玛古达勒斯局长在露出一瞬间复杂的表情後，仍保持那样的视线。
凡妮莎没有大意地架着枪，开口了。
「为什麽，作为局长的您，会在这种地方？」
「为了实施保护程序而送去的搜查官已经失去五名，其中一个是那个休斯啊。并且，那个犯人同样是搜查官⋯⋯如果消息泄露到外部，想必媒体会手舞足蹈的吧。而且，还是和现在在时间引起骚动的【巴萨克事件】有关就更不用提了。现在这个案件，是在保安局案件中最大的事件」
「所以，您自身出来也不奇怪？」
「当然咯。何况，内部有多少个沃伦的，或者说，不清楚有多少人为了那个背後的组织而卖力的情况下，我亲自出马是最适合的」
首尾一致。在出现了内部犯的情况下，已经没有漂白组织的时间了，领导亲自带领数名可以信赖的部下可谓是英明果断的行为。
玛古达勒斯局长以「已经可以了吗？」送来这种冰冷的视线，但是，凡妮莎的枪口依然没有收起。
「那麽，另一个。研究室里的巴萨克被散播的原因，有什麽人围绕着【巴萨克】和金伯利展开了斗争。根据金伯利说的话，那是他达不到的老练对手」
「⋯⋯然後呢？」
「保安局中以战斗能力见长的金伯利被花招击败，知晓【巴萨克】的存在，在那个时间点潜入，然後，理所当然的，和金伯利所属不同的别的组织。就我所知线索只有一条」
「我作出了夺取【巴萨克】的指示吗？」
「不对吗？实际上袭击了我们的金伯利，也暗示了那个可能性」
玛古达勒斯局长，简直像话都不想说那样耸了耸肩。
「难道说，听信了背叛者的话语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作为搜查官的资质真是令人质疑啊」
「我的资质和怀疑局长作出袭击命令的事情无关。请回答。偷取【巴萨克】，作出这个指示的是局长吗？」
凡妮莎的视线隔着瞄准镜刺向玛古达勒斯局长。凡妮莎没想过能从最初开始就能听到老实的回答。因此，怀着对长年背负了英国一局的怪物般的上司挑战的心情，为了看破那真伪集中了起来。
但是，果然，背负这个国家保安局活生生的传说的女人也不寻常。即便面临凡妮莎的演过和亮出的枪口也不动声色。只是自然地，倒不如说是以不听话的儿童作为对象那样惊讶着开口了。
「回答是，『No』哟」
「⋯⋯那是，真的吗」
「要证明没有做过的事情，可是恶魔的证明哦。如果要我出示的话。你已经没有与局员相称的资格了。说起来，为什麽我要做出这种指示呢？」
确实，对於不清楚艾蜜莉之後去向的保安局，原本艾蜜莉她们到来身边是确定事项。即使不去特意盗取，【巴萨克】也好，艾蜜莉的亲生父母也好，甚至是艾蜜莉制作的解药，全都能到手。
因此，在那个时间点，玛古达勒斯局长没有确保【巴萨克】的必要性。
凡妮莎的疑惑来源全都是根据状况证据，直觉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有这种自觉的凡妮莎，最终，因为这些事情摇摆不定，因此只能采取用自身眼睛监定的方法。
凡妮莎语塞了。为了监定真假凝视着，玛古达勒斯局长没有丝毫动摇。或许，最初的袭击当真是完全不同的组织吧⋯⋯凡妮莎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了。
「提问结束了吗？那麽，凡妮莎＝帕拉蒂，接下来要拘束你。难道说，枪口指向我吼，还想要像这样子继续任务吗？」
「那是⋯⋯」
玛古达勒斯局长举起一只手，在黑色车辆旁待命的一个搜查官无言地前进。是打算拘束凡妮莎吧。
看到那样，艾蜜莉提高了声音。
「等等！凡妮莎只是为了我而这麽做的！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守护着我！所以──」
但是，那个控诉却因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目光强制停下。
「⋯⋯格兰特博士。孩子的任性也请适可而止。围绕你发生的事件，你想过有多少人牺牲了吗？」
「那、那是⋯⋯」
「是天才吧？嘛，这也限於特定领域呢⋯⋯但还是希望有能在在应当理解的时候去理解的领域啊。这边可是有拘束【巴萨克】制作者的你去制造解药的权限啊。这可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的事态啊。但是，那可不包括保护你家人啊？」
「怎麽那样。但是，好好地保护了──」
「嗯，那是我们的善意啊」
也就是说，再继续缠着这个事件不放的话，保安局就不打算保护格兰特家了。并且，国家保安局持有拘束艾蜜莉的权限，强制（她）研究解药。恐怕，不会有可以控诉的司法机关的存在吧。不管怎麽说，就像玛古达勒斯局长说的那样，这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按键，艾蜜莉也并非第三者，而是那事件的开端。
凡妮莎放下了枪。她的直觉现在还在因怀疑保安局而敲响警钟。但是，玛古达勒斯局长的逻辑没有漏洞，也无法感知说谎的样子。然後，艾蜜莉也因为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话语觉得自己不应当任性，肩膀松懈了，因为家人没有被绑架愤怒也平息下来。
玛古达勒斯局长如同说着真麻烦啊那样叹了口气转身。作为代替，搜查官为了拘束凡妮莎和保护艾蜜莉向前了。
那时，响起意料之外的声音。
「善意这种说法啊，真的有好好在词典上查过它的意思吗？」
浩介扭曲成「へ」字形嘴露出不满。凡妮莎和艾蜜莉融洽地移开视线。难道，完全将後面的浩介抛到意识之外了吗，吃了一惊什麽都不说。不过，两个人的态度让浩介明白了。
「⋯⋯你是谁？躲在车里了吗？」
「不不不，我是和艾蜜莉一起下来的！正常的，在问答的时候，已经在凡妮莎的後面了！」
「⋯⋯」
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表情十分惊讶！浩介受到了更高的伤害！但是，习惯了所以没问题！
「回答我的提问」
总之，无视了浩介的吐槽重复了问题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浩介轻巧地无视了她的命令，用「好笑容（附带青筋）」回答了。
「我是谁什麽的，怎样都好不是吗？比起这个，别在这絮絮叨叨，赶快把艾蜜莉的家人带到这里来。谈话什麽的，全都在那之後不是吗？」
「外国的少年，你那口气是对谁──」
玛古达勒斯局长周围的空气降到至今为止最低点。但是，和不由得冒出冷汗的凡妮莎相比，浩介如同微风拂面。什麽一国的权威啊。和沾染着无机质杀意的神之使徒，以及毫不留情的魔王威压相比，如同幼犬的威吓。
「无聊的举止，煽动人不安的话语，前後矛盾得令人无法信任啊」
「煽动不安？」
想说什麽啊，玛古达勒斯局长觉得奇怪，浩介的表情变冷了。
「对吧？那个信息。难道说，是想要向其他人保密，别说这麽傻的藉口了。想和凡妮莎的联络方法要多少有多少吧」
仅需放下一个联络单位使用的手机就好了。取得联系的方法多少都有。电话的对象如果不是凡妮莎的话，那麽也有各种方法去搜索对方。没必要特意拍摄那样的家人影像。
尽管如此还是采取了那样的手段，是向艾蜜莉无意识地刻下：她所在意的家人现・在还没有事。为了家人要做些什麽，在保护原则之前，迫切她作出选择，让心中的天平倾斜，从而造成上下关系的印象。
因为知道艾蜜莉是有多担心家人，已经不想再次失去最重要的人的想法。
所以，浩介愤怒的计量槽不断上涨。
「刚刚也是。如同说着艾蜜莉是全部事件起因一样的气氛。最初事件的起因，这个也好那个也罢，全部，都是被慾望蒙蔽眼睛的混蛋造成的。并不是想做才造成的，将这孩子的重要的人卷进来，你是哪来的混蛋啊。别误解啊，这孩子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啊」
当然，（艾蜜莉）有造出【巴萨克】的责任。正因如此，艾蜜莉在这里。抱着头蜷缩起来，是想要等待一切都结束後（浩介）的选择吧。但是，托付给了自己，自己不去做的话就不行，在这里，作出决心。
「还只有十六歳哦？但是，却失去了相当於家人一样重要的人们，和血亲也不能见面⋯⋯对这样的孩子煽动不安和罪恶感的家伙，我絶对不会信任」
「⋯⋯」
浩介那混合着怒气的飘逸声音。已经看不到至今为止被凡妮莎和艾蜜莉遗忘的样子了，决不能被无视的什麽表现了出来。保持沉默，浩介完全将身体转向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态度，证明了那个正体不明的压力的存在。
浩介走到了凡妮莎和艾蜜莉的面前，并且正好站在玛古达勒斯局长和凡妮莎她们中间的位置，不回头地发问了。
「呐，凡妮莎小姐，你的直觉，该怎麽说呢？逻辑之类的怎麽都好，你好像想在这说些什麽，不管在什麽情况下，一心想着守护艾蜜莉的你，怎麽看那个女人？」
凡妮莎的视线游离着。然而那只有一瞬。为了切断迷茫，用凛然的表情回答了。
「黑，（直觉）是这麽说的」
「也对呢。我也这麽想」
浩介的视线从玛古达勒斯局长那里移开，转到了她的身後。
「话说回来啊，从旅馆逃出来的时候，用枪指着凡妮莎的那个混蛋部下，事到如今还想说些什麽？」
浩介的视线迅速转向艾伦。
「哎，我，我吗？突然说些什麽啊⋯⋯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分析官──」
「别装了，纱布男。那是真的脸吗？真是擅长变装啊。但是，我的烟灰缸攻击的伤痕就没法马上处理好不是吗？」
「在说什麽啊，我完全听不懂⋯⋯」
「这既非虚张声势也不是推测。我记得你的气息。因此，那个时候挡住去路的流氓，无疑是你」
鼻子上缠着纱布的艾伦＝派克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不，真的，什麽事都⋯⋯」这样嘟哝着，浩介像是失去兴趣一样移开视线。浩介的背後，为什麽，那个分析官难道在现场吗，凡妮莎的脸上表现出因浩介的话语而疑惑的脸。
玛古达勒斯局长再次吐出叹息。
「⋯⋯因此，不能信任我，那该怎麽办？金伯利的组织毫不留情地追击格兰特博士。不在乎这片土地会牺牲多少人」
所以，结局只能服从保安局吧，言外之意断言着。一般来说只能这样。组织，只能用组织对抗。正因为如此，凡妮莎想确认局长的真意。
尽管有着口齿锋利和勇敢的地方，但一个搜查官和外国的少年，能做些什麽呢。
「我来守护」
「⋯⋯你说什麽？」
轻而易举放出的话语让玛古达勒斯局长不禁反问。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经常被称作和平白痴的日本人的少年，那个大话完全不看现实。不相称也要有个限度啊。
但是，浩介一点也看不出羞愧或是陶醉於状况的样子，淡淡地重复。
「什麽问题也没有。艾蜜莉的道路由艾蜜莉自己决定，尽好本分就好。和家人在一起。当然，如果保安局想要『正经地』保护不是开玩笑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就算不能得到你们作为後盾也没有问题。要做什麽，谁也无法阻挡我。艾蜜莉也好，她的家人也好，我会尽全力去守护」
「⋯⋯看来是有了点Boy Meet Girl的经验，就在那里高兴得忘乎所以啊。因为在电影里看过这种画面吗？」
浩介的後面，「嚯」这样像被什麽击中一样的少女捂住胸口斜视着，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表情相当惊讶。凡妮莎强烈的反对。
「局长，他可不是普通的少年哦？至少，如果他有那个心思，一个搜查官和分析官不是对手。何况，他擅长着信息战，无论什麽样的对手都能够暗杀。局长，即便是你也不例外」
「⋯⋯够了，相当看重他啊，帕拉蒂。然後？这个怎麽看都是把自己误解为在梦中的主人公的少年，是什麽人？」
凡妮莎的嘴角微微地浮现，但是却能让人清楚明白那是大胆的笑容，将自己的最大的王牌说出口。
「他，就是在保安局的黑名单中，仅记载了数年活动的──Mr.Ｋ」
所以，虽然不高明。但是能好好地保护艾蜜莉的家人，制作解药，废弃现存的全部【巴萨克】，想把这个确实地传达。虽然不知道局长有什麽意图。但为了解决事件也会倾注全力。
对玛古达勒斯局长胁迫般的发言，凡妮莎回以同样具有威胁的言语，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脸上瞬间浮现了意外的一面後，下一个瞬间便响起了失笑的声音。
「⋯⋯有什麽奇怪的吗？」
凡妮莎焦急地盯着，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肩膀在颤动。
「没什麽，擅自地到格兰特家，用枪指向我，做出那麽多强势过头的行为，那个原因，难道，就是那个『Mr.Ｋ』什麽的。嘛，确实，你和Mr.Ｋ取得了联络，把那个少年误会成了他也不是不可能」
「你在说什麽──」
「他，不是Mr.Ｋ」
笑话自己的王牌，然後被突然断言的凡妮莎语塞了。想要根据什麽反射性地反驳。
玛古达勒斯局长在一瞬间，考虑该表现出什麽举止後，以怜悯的眼神回答了。
「帕拉蒂。Mr.Ｋ，是保安局人员哦」
「⋯⋯哎？」
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凡妮莎的眼睛变成了点。对那样的凡妮莎，玛古达勒斯局长如同要损毁那希望似得，缓慢地重复话语。
────────────────────约翰・杜────────────────────
「你不知道也不怪你。非合法成员。──【Ｊ・Ｄ 机关】。情报局和保安局，组织起来对抗国内外的不稳分子和危险人物而跨越我国两大组织的存在，不・存・在・的・机・关哟。构成的人员全部都以字母或数字称呼」
「但，但是，Mr.Ｋ是暗杀者──」
「哎哎，所以说了啊？非法的，不存在的」
「啧」
凡妮莎无言以对。也是情有可原的。自己所属的组织，在法律之外进行杀人的行为。如同电影的世界中。巨大的组织总是附着着黑暗之物一般。
而且，原本，不是局长或是其他最高级别干部所不能知道的信息在这里揭露了，为了让凡妮莎内心折服。逃不掉的，为了传达这一点，向她们展现国家组织的强大。
「本部之外的你和Mr.Ｋ取得联系真是吓人一跳。还很年轻，冷静而用心，对正义感和使命感的敏感程度是常人一倍的你居然会采取这种方法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原本，为了援护你们而前来，却在路过的时候被烟灰缸击倒了⋯⋯关於你的能力确实应该再度评价。呐，艾伦──不，代理人『Ｋ』」
转头往後看，能感到杀意的视线，艾伦＝派克分析官的。
是的，就像浩介说的那样，从旅馆中逃出的时候，因为投掷的烟灰缸而昏倒，甚至被凡妮莎踏过股间的男人，就是变装後的艾伦。同时，他才是，凡妮莎请求救援的Mr.Ｋ。作为暗杀者的Mr.Ｋ，因为接受了担任艾蜜莉护卫的工作的原因，在那里。
「那、那样的话，Haojie，是⋯⋯」
在因窥伺组织的黑暗之处而惊呆了的凡妮莎的身旁，艾蜜莉眼神不安地嘟哝着。
艾伦拿着平板电脑，在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视线中战战兢兢地走近。在意识到浩介的存在後，就一直在做着什麽操作，那个结果，回答了艾蜜莉的疑问。（连真的Mr.Ｋ都意识不到浩介，这个组织吃枣药丸）
「局、局长？确实，在几天前我都一直失态，我是暗杀者，除此以外的都不是我的专长，该怎麽说呢⋯⋯所以，希望不要那麽生气⋯⋯」
「请闭嘴，无能」
「Yes，Ma'am」
托着平板的艾伦肩膀耷拉下来。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视线落在艾伦收集的情报上。在那里的是，不知何时拍摄的浩介的脸的照片，在几天前的机场中拍摄的。以及搭乘者名单，从年龄和国籍中查出，浩介的身份。
虽说专业是暗杀，但作为分析官的技术还是超一流的。在情报战中也有着强力暗杀者的名字，看来不只是因为是保安局内部人员这种理由。
「浩介・远藤。日本人，十八歳，在极其普通的家庭中出生，极其普通的高中生。利用寒假到海外旅行吗？⋯⋯啊啦，你是以前骚动世间的『归还者』中的一员啊。原来如此，就这样外出旅行，然後突入事件当中吗。那个没有根据的自信，是因为已经回来过一次，这次也没关系的乐观吗？」
愕然的凡妮莎和艾蜜莉，有时会产生「真的是精明强干的暗杀者吗？」这种疑问。不能开车。没有枪，甚至不能开枪。更重要的是，存在感太低了。那才是，称之为日本学生更适合的说法。
尽管如此，还是认为浩介是「Mr.Ｋ」，在那个旅馆中被袭击的时候因为他才能够杀出来。而且，偶尔出面，让人产生「果然是他呢」这种期待。
但是，那样的他，真的，只是一个日本的学生。
「所以说了好多次了。我不是Mr.Ｋ。完全不信我啊⋯⋯」
转过头的浩介苦笑着。那样的浩介，玛古达勒斯局长宣告了。
「Mr.远藤。就这样回家的话，我不会追究的」
「哎哎。不觉得我会宣扬Ｊ・Ｄ机关的各种传言吗？」
「日本的少年，说出那种话谁会信啊？是时候，停下把自己以故事主人公自居的行为」
之後，一发枪声响起，在浩介脚边被子弹击穿。艾伦说了「不好意思」啊这样，拔出枪看也不看就开火了。那是最後通告。在这里卷起尾巴逃走的话，就只是在旅行中被卷入不幸事故的日本少年这样。
那是最後的余地了，向浩介这麽传达。但是，
「嘛，我不回去啊」
「还没有意识到现实吗？」
「不，我意识到了。──武装的人，三十二个。潜入了附近的建筑物中，把这里包围了这种事情我是意识到了」
自来到这里，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脸色第一次变了。眼睛大睁，为什麽不隐藏这份惊愕呢。在这期间，浩介的视线，在建筑物的窗户，拐角处的阴影，柱子的後方巡视着。──那里全都是，玛古达勒斯局长配置的保安局强袭科特殊部队队员埋伏的场所。
「因为没有能够信任的人，就带着那两个人行动。你虽然这麽说了，但还是随意地带着那份人啊」
「你⋯⋯」
应该只是个学生的少年，那双眼睛却像看透了一样，玛古达勒斯局长语塞了。以防万一的配置成为了仇恨点。周围散发出了一点点的动摇，身旁的艾伦那轻浮的态度变淡了，一下子眯起眼睛。
夜晚的风，让人感到一丝滑溜溜的暖意。看破了部队的配置，将手放入口袋中从容的态度，看不到一丝动摇的浩介，开口了。
「我再说一遍。你无法信用。而且，在花蜜的争斗中，敌人对敌人的评价，比你说的更像真的。金伯利的暗示，是真的吗。侵入研究楼中偷窃，将这个孩子最重要的人们卷入死亡中的混蛋，是那个Mr.Ｋ。刚才也说了自己出了连续失态」
「⋯⋯刚刚也说了。我没有做那种事的必要──」
「动机？那样的东西没什麽大不了的。理由什麽的怎麽都能想像到。用作兵器，利益的追求，国家的判断，还是说个人的慾望⋯⋯」
玛古达勒斯局长一动不动地盯着浩介一会。然後，慢慢地举起了手。
紧接着，特殊部队的队员们一同现身，手持全自动射击的机关枪对准了浩介。同时，玛古达勒斯局长对着胸口的无线下令。内容是，将格兰特家的人们带来这里。
「为了守护国家这条大船，恶有时候是必要的。即便是法律，也不适用於无法抓获的人，即便如此还要保护国家的大船还是有办法的。那就是必要的恶的具现，Ｊ・Ｄ机关正式这样，Mr.Ｋ哟。【巴萨克】就是这种东西」
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视线捕捉到了艾蜜莉。
「和恐怖分子的战斗，数年了，有多少人员，士兵死去了，你知道吗？代替尊贵的他们，如果投入由捕获的恐怖分子化作的发狂怪物⋯⋯是有多大的用处。这是为了拯救我国尊贵的生命而支付的牺牲。如果是格兰特博士的话，一定能理解的吧」
「所以，只是想要解药，却要偷窃【巴萨克】？」
「是啊。格兰特博士相当厌恶【巴萨克】的样子呢，在解药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数据什麽的出现Bug的可能性。确保原品是必要的事情，她的本意是研究解药，在入手之前统一手中【巴萨克】是必要的。还有就是，她放弃了的【巴萨克】，偷到数据之後我们自己来改良就好」
但是，那也到此为止了，为了国家而改良【巴萨克】。制作出解药，或者说是【巴萨克】的控制药。然後，作为人质的家人是让艾蜜莉工作的动机。
想像到了【巴萨克】被用作兵器的未来，艾蜜莉的脸色变青了。然後，作了同样想像的玛古达勒斯局长，说出了开始的理由。
为了证明那点，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视线回到了浩介身上。
「这也是必要的恶哦。这次的事件，你知道得太多了。和不存在的国家机关的八卦话语不一样。炒热的媒体，关於巴萨克的言论稍微有点麻烦。因为Boy Meet Girl而轻浮的代价，很高哦。这次，已经『归还』不了了哦？」
「快逃，Haojie！对不起！把你卷进来了！快逃！」
「Haojie桑⋯⋯非常抱歉」
艾蜜莉叫喊着。虽然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但是，还是无法不叫出来。凡妮莎虽然想要瞬间飞奔出去，但在看到激光的红光倾斜在自己身上後停下了想要行动的想法。并且，在看到同样被红色的死亡点覆盖的浩介后，用填满了懊悔以及罪恶感的的表情开口谢罪。
那样的两人，让被迫接受了死的浩介，
「别担心。我说过了吧，我不是Mr.Ｋ⋯⋯是魔王的右腕啊」
看不见脸。稍微低着头的浩介的表情隐藏在刘海中。这样一来的话，看上去就像是害怕着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眼看着就要崩溃了的模样。但是，那样的样子没有发生，回答艾蜜莉她们的声音，如同吹过的风一般愉快地响彻於心。
然後，在这期间说出了「魔王的右腕」的浩介，玛古达勒斯局长向这个活在妄想世界中的悲哀的少年吐出叹息，然後发出处刑的信号为他送行，
「呐，局长」
浩介出声了，一瞬间，气氛变了，然後，不知何时，自己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自己的状态而感到疑惑的玛古达勒斯局长，那句话传来了。
──艾蜜莉的父亲他们，还没来吗？
忽然，玛古达勒斯局长对无线做着什麽呼吁。沙—沙─，不知为何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杂音。不可能听到的声音传来了。
『就在刚才，我放弃任务了。公务局长，在哔──的声音之後，请重新开始人生』
即使透过通信也能明白。这个声音，确实，是到现在为止也在和自己对话的对方的声音。不可能的事。要说为什麽，寄到格兰特家的监视人员那里的无线电，能够听到在这个场所的上年的声音吗。
不明所以。如同虫子在背後般的寒气。令人战栗，玛古达勒斯局长慢慢地将视线，从自己的无线机那里提高──然後，看见了。
保持着刘海隐藏表情的模样，浩介的嘴角夸张地裂开了。宛若今宵照耀於天空的新月般。
「讴歌必要之恶的犬们啊。准备好了吗？做好觉悟了吗？没有就赶快哦。深渊已经开启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感受到了如同浸入黑墨水般的恐惧，无意识地挥落手臂。
在「那家伙」现身的同时。
「那麽，Showtime」


◎Show Time　前编
「动手！」
不同平常，玛古达勒斯局长惊叫着下达命令。潜藏在阴影中的精英部队们虽然因为自己的存在被发现而动摇，但却没有一丝迟疑忠诚地执行。
从周围刮起了一阵伴随着轰鸣的死亡狂风。点缀着死亡色彩的炮火在黑夜中闪烁，无情地撕裂空气的子弹以最短的距离到达目标。
「haojieeee──」
轰鸣声音中夹杂着艾蜜莉的悲鸣。她的眼中，映出了被压倒性的暴力，如同壊掉的木偶般晃动身体的浩介。身体遭受无数的贯穿，想要倒下，却被反方向的铅弹风暴迫使之站立。
毫无疑问，浩介，在那个场合的全员的面前，确实地，被几百发子弹贯穿了。
但是，
「没有，倒下吗？」
「啊哈，哈哈，开玩笑的吧。⋯⋯为什麽，没有血出来？」
凡妮莎呆然地发出嘟哝，艾伦的表情夸张地抽搐着。就像他们说的一样，遭受子弹洗礼的荒芜的大地中央，浩介还站着。
射击完毕。是因为装填的弹药用完了。还是说，因为这异样出现，而让担任国家安全的精锐们退缩了。总而言之，在那个现场，还活着的生物们的屏着呼吸，充满了那样的寂静。
一刻，
「结束了吗？那麽，接下来是这边的回合了」
垂下头的浩介的念叨，打破的这片寂静。然後，在谁都睁大眼睛说「不可能」的瞬间，更加非常识（的现状）袭击着他们脑神经的中的常识。
砰，发出了这种可以说是奇怪的轻声，浩介的身影伴随着些许烟雾消失了！
「去哪了？」
「咕啊！？」
那个话语，是艾伦混杂了痛苦和惊愕的声音，在场的全员视线都转向了他。
在那里，不知何时艾伦被踢翻在地面，在那之上，是一只手插入口袋中，上半身稍微往前倾，另一只手的中指抵着不知何时戴上的墨镜的浩介的身姿。虽说是晚上，墨镜！虽说是晚上，墨镜！
「何等酷炫啊」
「凡妮莎！？」
无意识地发出的不合时宜的欢呼声。身旁的侧马尾的目光如同剥削般盯着。
「尝尝这个」
不愧是真正的Mr.Ｋ。作为国家暗影的杀手，在这种状况之下也作出害怕颤抖的行为。通过手腕的动作取出隐藏在袖子里的小型手枪，保持趴着的情况下反手向浩介开火。
可怕的是，在那种状态下开枪，子弹正确地飞向浩介的脑袋。正常来说，在这种极近距离受到出乎意料的枪击，会就这样子出发前往黄泉才对⋯⋯
「哎呀，事实上我还很健康呢」
发出那种言语，浩介倾斜了脑袋，子弹空虚地向天空奔驰。艾伦没有丝毫因子弹被躲开而产生动摇，立即连续扣动扳机。
但是，浩介连擦伤也没有。仅仅稍微倾斜上半身，所有子弹以一纸之隔躲开。并产生了二三重的幻影，如同黑Ｏ帝国的特工一样！
「难道，看穿了！？」
「当然。只要有从朋友那里继承来的这个『天眼』，任何攻击都无法逃脱被窝看穿的命运」
卡恰，发出了这种触发器的声音，艾伦的弹药耗尽了。浩介扶了扶赋予了「瞬光」和「先读」的神器的墨镜。
⋯⋯顺带一提，这个神器的制作者，并没有起「天眼」这个名字。
忽然找回了自我的搜查官和玛古达勒斯局长，朝着浩介开火。浩介华丽地飞舞於空中。用可以说是美丽的姿势後空翻，两人的子弹从浩介下方的虚空中通过。
「在发什麽呆！快点解决掉！」
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号令解除了队员们的硬直。暴雨般的子弹再次从四面八方袭向浩介。
「呼呼呼。这杀气真不错。但是，还不足啊。想要捕捉到没有身形的深渊，完全不足啊！」
刺溜地躲过迫近子弹的浩介，发出那种话语後，终於拔出了武器。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不知何时握在手上的漆黑的小太刀。
「见识一下吧，吾的深渊之力！──鸣叫吧，『覆灭大地之灾祸魔刃』」
浩介一边呼喊着何等残念的名字，同时缓缓抚摸着小太刀的刀神。那之後，漆黑的小太刀缠上了让人想到夜晚的黑光！浩介就那样将小太刀刺向地面。
刹那间，地面一瞬隆起，将浩介覆盖了。周围的地面化作全方位的防御阻挡了子弹。
────【接触到深渊的身不由己】────────────────────
「──『土遁・砂隆之城』」
在隆起的地面完全闭合的瞬间回响的浩介的话语。没有意义。因为这很重要所以要说两次，没有意义。更进一步，叫出小太刀的名字也好，抚摸刀身的行为也都没有意义。姑且，要说有什麽必要的话，不咏唱的话就无法发动神器的小太刀中的魔法阵，一一咏唱小太刀的名字和术名，是多余的。
因此，鸣叫吧！在那个「鸣」的时间点，地面已经隆起了。
所以，不知道为什麽要咏唱意义不明的术名⋯⋯
当然，是因为帅气！
「格、格格格格、格兰特博士！听到了吗！？刚刚，说了『土遁』哦！？要怎麽办啊！？」
「要怎麽办啊那是我的台词！惊讶的地方不是在那里吧！地面突然动了起来哦！？」
「因为是土遁之术，地面会动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在说什麽啊！比起那个，浩介先生可是用了『遁术』啊！啊啊，要怎麽说！他是、他是──日本忍者啊！」
「意义不明啊！」
不知为何角色崩壊後兴奋起来的凡妮莎，遭到了死命吐槽的艾蜜莉的斜眼，因为子弹不管用而焦急起来的特殊部队的队员，取出了榴弹。
噗咻这样的声音的同时，榴弹袭向了岩块。发出惊人地轰鸣，一瞬间，岩块华丽地粉碎飞散。
「不在！？」
「警戒周围。这是骗术！那家伙用了骗术！不要被迷惑了！」
像是特殊部队队长的任务，大声发出了警告的话语。因反复的超常现象而造成了大脑一片空白的队员们，在队长说出了「骗术」之後，大致取回了平静。
本来，这是应该是能冷静下来的场合，但在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却没有的玄机，是真真正正的，无需辩解的「神秘」。因此，
「呃啊！？」
「咕哎」
嵌入了三楼窗边的一个队员在空中飞舞着。简直就像是被後方的卡车碾过一样，透过窗户飞到外边。在这麽想的瞬间，之前放出了榴弹的队员，如同人类炮弹般描绘着螺旋的轨道射向天空，和在空中飞舞的队员撞在一起发出活生生的碰撞声。
在空中相撞，两个队员坠落的正下方，是整理好姿态的艾伦。艾伦马上就要躲开了。但，
────────────────────【深渊抓到了汝】────────────────────
「自地底，亡者的束缚──『土遁・奈落的牢狱』」
「什」
脚脖被抓住了。突然从地面突出的手将艾伦捉住了。像恐怖电影那样的异常事态让艾伦剧烈动摇，虽然立刻想要抽身，但却尝到有如被老虎钳钳住的剧烈疼痛。
然後，紧接着，艾伦在回响着话语的大街中被拖入了地面。虽说没有舖设沥青，但那也是人力不容易挖掘的硬地面，如同被细腻的流沙吞噬一般，什麽抵抗也没有便被掩埋了腰部以下。
「可恶，怎麽这──库啊！？」
艾伦原以为自己会就这样子全身被拖入地下，但在腰部陷入後突然拉着的力量便消失了。同时，周围的地面也变回了原来的硬度。艾伦敲击地面挣扎着，下一个神剑，坠落的两名完全武装的男人压了下来，发出了如同被玩壊的青蛙般的悲鸣。
「活该！Mr.Ｋ，活该！土遁最高！」
「求你了，凡妮莎，快回来！我喜欢以前那种冷酷的你！」
在昏厥的两名队员，看不到艾伦的身影。凡妮莎的手指嘻呀哈地乱晃，艾蜜莉则是泪目地吐槽中，在包围了广场四周的建筑物内部，传来了混乱的惨叫。
「该死，怎麽样了！？」
「瞄准哪里啊！」
「注意内部斗争──咕啊！？」
────────────────────【浩介】────────────────────
图书部队的队员们，一边口吐恶言将枪口四处徘徊。但是，无法捕捉到敌人的身姿。在眼睛的一端，意识的角落，捕捉到了黑影一样的东西，不过在视线朝向哪里的一瞬间，却从别的方向飞来了同班的血沫，开玩笑一般被打飞。
「闇夜中的寂静是如此美妙。炸药的声音之类的，不觉得不解风情吗？」
「什──叽啊！」
嗖地吹过一阵风，一名队员的手脚腱被切断倒下。
「感受的到吧？冷酷而温柔的，闇之腕」
「可恶啊啊啊啊啊！？」
抚摸到脖颈的滑溜溜的触感，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在吐出骂人的话语後立刻拔出手枪射击背後，刹那，感到的是四肢被抚摸的热烈感触。
「这个世界也有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哟。明白吗？是的，就是我」
「这个、怪物──」
在身旁的应该是拚命用枪射击的同伴。但是，站在这里的只有黑影。同伴去哪里了？为什麽，没有同伴掩护我？在想要将这个疑问说出口的期间，又有一个人，队员的意识在手脚感受到热烈的触感之後意识坠落到闇之底了。
「什麽啊⋯⋯只是，发生了什麽⋯⋯」
玛古达勒斯局长呆住嘟哝着。四周的建筑全部响彻着自动射击的轰鸣，连续开火的火光，以及悲鸣和怒号回响，如同仰望摩天楼那般，在仰望着巡视周围的建筑物之後，以迷茫的步伐後退。
不可能的。即便假设浩介是个老手，也实在是太奇怪了。
要说为什麽，在左边的建筑物的队员被打飞的同时，右边和後边的队员也都消失了。周围全部的四个建筑物，都在试图排除室内的敌人。
浩介是一个人。敌人应该也只有一个。就算是有着骗术的奇妙战斗方法，这也应该是确定的事实。
「到底，在和谁在战斗！？敌人的数目！？各班，请报告！」
玛古达勒斯局长高声吼道。如果是平常的话，简洁而迅速的回答将传回。
在月光之下，小小的云层的阴影中充满黑暗。在车前灯的灯光里，如同舞台上的演员一般被照耀着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流着冷汗，等待回应。
『这里是β２.敌人的正体不明。影子，影子在袭击──』
『这里是Δ３！不明白！什麽都不清楚！混账，同伴消失了』
『阿尔法３。敌人是日本少年一名！那家伙是怪物啊！子弹，子弹没有效果。明明看已经看到了，但是，没有效果啊！』
通信机中听到了哀鸣的报告。在哒哒哒哒哒哒不断回响的枪声间歇，混杂了队员们染上了恐慌的声音。无论是谁，都无法传来能让玛古达勒斯局长理解的明了报告。
『全员，到外面去！组成圆阵！』
通信机中传来了能让人感到霸气的怒号。是特殊部队队长的命令。那个声音，如同救命稻草般让队员们服从。目不斜视，不考虑後果，只是为了想从潜伏在室内的黑暗的恐慌中稍微离去，一起从窗口飞奔而出。
二楼的队员们，不愧是好好锻链过受身。在跳下後迅速靠近玛古达勒斯局长身旁。三楼以上的士兵们，在撞向楼下的扶手和窗框等减速後落向地面，一半以上趴在地面发出闷声。
尽管如此，在同伴的拖拉下，还是聚集到了玛古达勒斯局长身边，以她为中心组成了圆阵，用拚命的样子将枪口指向周围的建筑物。凝视着自己刚刚跳下的窗口。拚命压抑住与体力消耗无关却变得粗暴的呼吸。
窗户的深处，仿佛吸入了一切的光般黑暗。说那里是连接着冥府的洞孔，现在的队员们一定能很平淡地接受吧。在忙碌地寻找敌人而不断转动的枪口，表现了他们的心情。在那里，一定有着将多数同甘共苦的伙伴们留下而感到羞愧的人吧。
最开始有三十多名的特殊部队的队员，现在，总算成功到达地面的，连同艾伦、玛古达勒斯局长以及身旁的控制搜查官在内，已经减少到十七人了。
自浩介的身姿消失後，还不到５分钟。仅在这麽一点时间内，国家机关持有的特殊强袭部队的一个小队，已经处於半毁状态了。
无法抑制呼吸声。粗暴地擦拭着因暑热之外的理由而留下的汗水的衣服摩擦声。谁都不出声。有着欢乐感的艾伦也是，视线彷徨着拚命探寻敌人的位置。玛古达勒斯局长同样，下巴感觉到有冷汗滴下，在圆阵的中心巡视着。
於是，响起了奇妙的声音。
──叩、叩
是脚步声。在被寂静支配的夜晚的世界，回响着脚步声。
──叩、叩
但是，对於那个脚步声，却没有人能反应过来。不，应该说正确地反应了。只不过，那只是听到了敌人的位置，将枪口指向──但什麽都没有。
──叩、叩
全体人员的表情都抽搐着。现在，在耳边回响的脚步声，在不・可・能・的・场・所听到了。枪口咔嗒咔嗒地晃动着。不知道该瞄准什麽。袭来的恐怖，终於让强悍的特殊部队，无法抑制指尖的颤抖。
──叩、叩
慢慢地，吊胃口一般，在夜晚的黑暗中反响的脚步声，咕嘟，吞下口水的声音，随意地传入耳朵。
玛古达勒斯局长吐出大大的一怄气。然後，像是决定了一样，向那个传来脚步声的场所，应该是脚步声的来源的地方，慢慢地抬・起・了・脸。
「──不可能的」
那是失魂的细语，其他的队员们，艾伦也好，以及凡妮莎和艾蜜莉，同样抬起了视线。
「再说一次，晚上好，诸君。今夜，不觉得真是美好的夜晚吗？」
在那里，有一个漆黑的人。
比夜晚的黑暗还要漆黑，如同夜晚的黑暗融化了的错觉那样的黑装束。把嘴藏起来蒙面的脸，一幅玻璃的墨镜，一只手拿着令人打寒战的涂成漆黑的诡异小太刀。
以暗夜为名的深夜，以漆黑为名的黑暗，就那样只传来的回响的声音，寄宿着絶对的自信与霸气，但是，与此同时，让人感到心脏被握紧的恐怖。
在空中，仿佛走下王座的支配者，在看不见的楼梯上脚步声响彻着。在背後，是如同恶魔的嘲笑般的美丽的三日月。一步，一步，在脚下扩散着暗红色的博文，自深夜的苍空中降临在下界的那个姿态，宛如神明。①
「我啊，比起满月更喜欢三日月呢。不驱散夜晚的黑暗，但是却为这麽美好的黑暗增添光彩。那描绘弧形的姿态，如同夜之女神的微笑一样」
俯视着一切，如同舞台演员般夸张的动作，像是要拥抱黑暗的全部般张开双手的他──浩介，但是，在谁也没有回答之後耸了耸肩。然後缓缓一转，将握着小太刀的手向後旋转，另一只手将墨镜带上，左脚稍微向前伸出。
顺带一提，转动一圈什麽的，用如此帅气的动作的意义，当然，不存在。
「你是⋯⋯你，到底，是什麽人？」
不愧是保安局的局长，在这不该发生的事情中谁都失去言语，处於失去意识的时候，玛古达勒斯局长向浩介的身份发问了。这判断是骗术实在是太异常了。到底，这个在空中摆着姿势的男人，真的能归为人类吗⋯⋯
因为那个疑问而提出这个问题。
相对的，浩介的回应是，
「『什麽人』──那个问题应该问的，是你们自身吧」
「什麽，意思？」
在困惑的同时以锐利的视线盯着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浩介再次转了一圈。然後，一只手推了推墨镜，身体稍微仰过一边，刷地将小太刀的锋芒指向。
「国家的守护者哟。就和你所说的一样，需要保护的美丽东西并不少，如果没有玷污自身的觉悟，等待的只有蹂躏而已」
浩介的话与让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眼睛变成圆点。没想到会跳出肯定了自己话语的发言。凡妮莎和艾蜜莉也同样，艾蜜莉还没能从动摇中重新振作起来而不知所措，凡妮莎则是受到打击那样瞪着眼睛。
「只有想法是不够的。没有觉悟的话就无法实现。玷污身体去抗争命运，不然只是笑话」
那是沉重的话语。虽然不清楚，但能够看出他经历过相当骇人的回忆。铭刻在骨子里。
「想要守护什麽，不作出选择是不行的。跨越善恶，贯彻自己的意志。期望一切，那才是真正超越那个意思的人」
要在世界中从潜在恶意和敌意中守护国家这条打穿，只有法律是不够的。仅进行正确的，漂亮的行为是无法抵抗的。那是懦弱，就算骂了差劲什麽的，失去的东西不会回来。
「保护」这种说法，是在人想像之上的，极难的事业。
因此，浩介不会否定。这个国家的里之面。不存在的Ｊ・Ｄ机关的行动。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守护，这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但是，但是。
「即便如此，也有无法舍弃的东西」
是的，所以，浩介在这里。在这里，拔出了剑刃。将在异世界之中，经历了苦难的经验和死斗的尽头所得到的，技能的力量解放了。
「仁义予以吾魂」
不可忘却。即便身染必要之恶，灵魂也絶不能腐朽。否则，并非必要之恶，而是沦落为邪恶。
「信赖予以吾心」
国民信赖着。这个国家的安全，由他们来守护。不能背叛这点。如果背叛了，一切根基都将动摇。
「诚意予以觉悟」
在立下觉悟後，必须遵守那誓言。在妥协的瞬间，那份觉悟也会暴走，将守护之物啃噬殆尽。
正如现状。
「守护者哟。艾蜜莉＝格兰特，是你应当守护的对象吗？」
「⋯⋯」
玛古达勒斯局长无法回答。或者说，回答不出。
「在这个国家出生，在这个国家长大，在这个国家生活。那样的她，难道不是你们应该守护的人吗？必要之恶──我并不否定。但，归根到底，那是应该指向艾蜜莉的吗？追赶想要制作疑难症的治疗药，而拼死努力的少女，就是你所说的国家保安吗？」
浩介的提问，让特殊部队队员中出现了带有复杂的表情的人和，浮现的明显的罪恶感之人。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表情没有变化。至今也毫不动摇，一直凝视着浩介。
浩介同样，为了等待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回答而回以凝视。保持着中二的姿势。
就那样维持着。不久，玛古达勒斯局长叹了口气，开了口。
「我也是，国家的走狗啊。对那种事情既不自卑也不後悔。何况，没有什麽可以获得。──已经决定了哦」
那就是答案。
艾伦和特殊部队队长以及搜查官一瞬间放出尖锐的视线。特殊部队队长仅点了点头，同时，一名搜查官一点点後退。
浩介察觉到了。艾伦和特殊部队是弃子，打算让玛古达勒斯局长脱离这里。搜查官跑赶到车上，想要带着玛古达勒斯局长逃亡。
应该感到佩服，或是荒唐？难以判断，艾伦和特殊部队的队员没有任何由於。为了让他们的上司逃跑，瞬间的迷惑也没有便接受了自己的结局。
「那就是，你们的觉悟和诚意」
为了保护本国人民，胁迫本国的少女。对於指出了本末倒置的浩介，这就是保安局的回答。虽然十分清楚，尽管如此，这也是祖国的决定，自身没有任何魔火。为此而豁出性命的觉悟早已做好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说。
「在研究楼发生的事情是个惨痛的错误。就算说金伯利背叛了，却没能察觉到当研究室的学生引起的骚动。⋯⋯让艾伦一个人潜入也是我的判断失误」
没想到，护卫巴萨克的警卫官中混入了金伯利的同伴是预料之外。那是，艾伦拉响了警报，和训练过的警卫官应对不同，因为预料之外的言行被伪装警卫官刺了。
「十分抱歉」
「那样的、那样的话语」
受到了道歉的话语，艾蜜莉激昂了起来。那样一句话，想要你的原谅。虽然十分清楚但却失去了分寸。
但是，玛古达勒斯局长和语言相反，似乎丝毫请求原谅的打算。对艾蜜莉的愤怒也正面接受，瞳孔是冷静而透彻的。
「你们听好了，这是命令。请给我好好地完成任务」
「『『『『Yes，Ma'am！！』』』』」
玛古达勒斯局长後退了。同时，艾伦从圆阵中离开跑向艾蜜莉她们，搜查官向着车子折返回去。特殊部队队员们，瞳孔中寄宿着最後的杀意向着空中的浩介扣动扳机。
那个瞬间。
哒、哒
这样的两发枪声轻微地响起。
「唔」
「啊！？」
那既非特殊部队，也不是艾伦造成的。
那是，自远方飞来的。──狙击。
一发漂亮地穿透的浩介的肉体，另一发贯穿了一名特种部队队员，将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左腕剥落贯穿。
血沫飞溅的冲击让玛古达勒斯局长倒在了地上。然後是，描绘着弧线坠落於地的浩介。
「haojieeeeeeee」
「浩介先生」
艾蜜莉和凡妮莎的悲鸣响了起来。
「局长」
「啧，保护局长！」
跳出来的艾伦作出无视人体构造的弯曲的决定，第一次露出了显着动摇和焦躁的声音。特殊部队队长的命令下，数名队员覆盖上，以身体作为盾牌，靠着墙壁拖走玛古达勒斯局长。
艾蜜莉和凡妮莎赶向倒地的浩介那边，艾蜜莉以眼看就要哭出来的表情抱住浩介，和凡妮莎一起将身体靠向车的阴影处。
第二波并没有到来。看来是超出射击范围了。尽管如此，警戒着周围而进入僵直状态的保安局那边和艾蜜莉她们。浩介像是筋疲力尽那样地一动不动。
过了多久呢。恐怕，大概有几十秒吧。特殊部队队长在对玛古达勒斯局长施行紧急处理完毕後侧目正要动起来，几道光芒撕裂了现场。
车头灯的光。那并非一两台的水平。是十台以上的车以迅猛的速度突入。
几辆车，就那样以漂移的气势前来，包围保安局那边和艾蜜莉她们那样一拥而上。郑重地将车横停在逃跑的道路上。
讨厌而精明的做法，某个人的样子浮现了出来，凡妮莎和玛古达勒斯局长皱起眉头。
那个预想似乎中了。
「哟，局长大人和凡妮莎。夜晚的郊外密会真是令人嫉妒啊。我也想混进去呢」
「金伯利」
从一台车上下来的，是有着一个真是令人讨厌的笑容的金伯利。从那开始，其他的车上也下来了几十个武装的男人。没有特殊部队队员洗练过得气氛。更多的是穨废型的暴力，说起来像是黑手党的成员一样的家伙。
艾伦和凡妮莎都在若无其事地行动。但是，对於精明的金伯利，眼睛非常细心。
「哎呀，两个人不许动哦。特别是分析官你。你可是不妙啊。稍微动了的话。毫不留情地杀掉哦」
金伯利命令解除武装。不过，对刚刚已经做出了必死的觉悟的人们，不会遵从这种简单的指示，两者，在战力压倒性不同的情况下将枪口互相对准。
「嘛，是这样啊。局长，不会这麽轻易地答应啊。怎麽说也是『英国的守护基石』『和英国结婚的铁女人』。而且运气又特别差」
看到玛古达勒斯局长渗出血的左腕，金伯利耸了耸肩。然後，在这个场合为什麽不马上杀掉局长他们，因那个理由而转动了目光。
「呐，局长大人哦。哦呀，到底是什麽啊？」
那个视线的前方，是现在也无动於衷像是死了一样的浩介，以及抱着那个浩介哭泣的艾蜜莉的身影。
「保安局强袭科的精锐，仅仅数分便半毁。而且，披露了在空中浮现的惊人技能。在听了狙击手的报告後，看着回放录像眼睛都要飞出来了」
金伯利的视线在浩介停留过的空中徘徊。「嘛，在空中舖开了线站着吧」说着了句话，看来认为浩介那个是骗术而已。
原本，再怎麽说也是背叛了的原保安局员的缘故，理解强袭科的精强程度的金伯利，想知道他们束手无策面临毁灭的理由。也就是，队员至今仍活下去的理由。
对着那样的金伯利，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表情讽刺地歪曲了。
「我不可能知道吧。那个⋯⋯是啊，是人类的智慧所不及的『什麽』。按照那句话的话──魔王的右腕，应该是这个」
「魔王的，什麽？到底，在开什麽什麽玩笑啊。那个──」
──从刚才开始就听到了「哎呀」「哎呀」的话语，稍微有点失礼啊？
突然，传来了反响般的声音，金伯利一行猛然回头看向周围。玛古达勒斯局长则是「啊啊，果然这样啊」，用充满了疲劳的表情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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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叽小声响起。那是车轮的声音。同时在车轮音里也混杂着几份脚步声。
那个声音的出处是玛古达勒斯局长停泊的车背後的建筑物。所有人都望向了那个建筑物的铁制门扉。
然後
「哼嗯，卡尔氏。希拉阁下的轮椅，是不是需要维修一下呢？每动一下就发出这种声音，总是令人心里安静不下来」
「对，对啊。其实，刚好今天，是想去维修一下的吧？对，对吧老婆？」
「是，是，是的。刚好在想出门的时後，保安局的人便来了⋯⋯」
「原来如此。请原谅我们的冒犯。看来打扰到你们了」
打开门扉出来的是，很普通地说着话但却表情痉挛的中年男性和女性。还有就是坐在被男性推着的轮椅上的至少七十歳的女性。不用说，他们便是艾蜜莉的家人。而直立在他们面前的，则是穿黑西装戴黑墨镜的男人。
「爸爸！妈妈！奶奶！」
「唔，艾蜜莉！？」
「艾蜜莉！」
听到艾蜜莉充满欢喜的喊叫，父亲卡尔和母亲索菲以乘载惊讶和担心，以及难以隐藏的喜悦，呼唤自己爱女的名字。而祖母的希拉则睡得很熟。说不定是浩介干的手脚。他大概是认为这现场的情况变化之快，对患有老人痴呆症的她而言有点太刺激了吧。
然後，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女儿的现况的两人则心怀担心和再会的喜悦，起脚跑向艾蜜莉的身边。
不过，冲进他们和女儿之间的手持武器的男性的威容，以及紧接而来发出咔嗦一声不吉的举枪声後指向自己的枪口，令他们停下了下来。然後，确认到比黑手党更黑手党的男性们，看起来被追到走投无路似的保安局局员们，还有被女儿抱着的倒地男性混杂在一起的情况後，他们脸色变得青白。
就凭现况，他们便理解了。和保安局虚实交杂的说明不同，自己的女儿所直面的是更加恐怖的事态。还有自己最爱的唯一一名女儿，到底陷入了多麽危险的情况。
在这场景中，一把呆然的声音响起。
「开，开玩笑的吧？狙击不是，打中了吗⋯」
发出声音的人是金伯利。同时，他说的话也是这里所有人的内心的代言。
但是，完全不理会他的疑问和困惑的魔王的右腕，很造作地向打扰一家人再会的人群们「真是没救了」耸肩後，冷不防地用双手结印。对，结印！就像是某某忍者一样！就像是某某忍者一样！
已经没救的女性搜查官刚才为浩介而摆出的悲痛表情已经不知道被埋在甚麽地方了。她「结印来了───！！」拚命地模仿浩介。看起来是想学那姿势。但是，既然她并没有某某个魔眼，浩介那并没有甚麽意义因而超级复杂超级手快的结印当然不可能一眼就能模仿。
浩介瞥了一眼咬牙切齿地说道等级不够！的帆妮沙，小声呢喃一句，其实这并没有甚麽意义。
「居然胆敢妨碍一家人再会，还真是一群不识礼仪的家伙。──『空遁・万地在空（吾、随欲现身）』」
刹那间，以浩介为中心卷起了一阵黑雾旋涡，下一个瞬间不只浩介，就连格兰特家的所有人都失去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刚才还在艾蜜莉怀中的浩介的屍体出现了！然後，浩介的屍体就像是达成了使命似的，发出嘭！一声便马上消失了。
「这，这这这这，这是！？替身术！？这是替身术吗，浩介！」
「稍微不同。当然也能当作替身术来用，但万地在空不仅我，还能把一定范围中被我指定的东西，将我的分身连同空间一起交换。哼哼，也就是说这是更高等的术法」
凡妮莎摆出一幅超级兴奋！的样子大喊问道，而浩介则轻拨刘海回答她。被两人之间的交流惊醒的金伯利和局员们将视线投向声音的方向，不知不觉间转移到艾蜜莉身边的浩介和格兰特家的身影映入了他们的眼眶中。
「发发发，发生甚麽事了艾蜜莉真是太好了！没有事！」
「艾蜜莉有没有发生甚麽伤！？」
「冷冷，冷静点妈妈，爸爸！您们两人没事我真的很混乱的！」
而格兰特家的人则是一幅超级混乱！的样子。父母女互相抱住对方，很神奇地表演着为再会而喜悦兼混乱的技术。奶奶起来说了一句「啊啦？已经到早上了吗？」便又马上再睡回笼觉了。这老婆婆太厉害了。
「不可能，这是甚麽手法。刚才的难道是人偶吗！？」
打从心里感到惊慌的金伯利发出怒声为刚才的事作一个自己能够理解的说明。
面向惊慌中的金伯利，还有手持武器的男人们以及玛古达勒斯局长一行人，浩介右手揭向天空并开口说话。
「人偶？库库库。的确，也不是不能如此定义。没错吧。──右边的我」
浩介就有如管弦乐团的指挥般优雅地挥下揭起来的右手，拍响手指後指向他右边的建筑物。於是，
「又或可称其为梦境，幻象，黑暗。──正面的我」
从右方建筑物二楼的窗户深处的黑暗中，出现了一名和浩介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被称作「右边的我」的浩介毫不踌躇地踏到空中上，然後从空中走下来，每走一步有如漆黑瘴气般的波纹便扩散开来。
「同时，此乃现实，是伪物，也是本人。看，──左边的我」
金伯利等人不可置信地望向右边的建筑物後，紧接而来从背後又出现了一把音色全然一样的声音。他们慌张地望向後方，从建筑物的阴暗处中，就像是一团黑暗被生诞出来似，黑衣黑墨镜的男人出现了。
「不过，你们莫需理解。再者，以人之身，决不可能理解真之深渊」
又出现了一把声线同样的声音。金伯利就像是木偶般望向左边，在自己为了塞住道路而横泊在路上的车辆的车顶上，一名男性双手抱臂，微收单脚，优雅地站立着。「这真的是分身！这真的是分身啊！」除了一名非常吵閙的女性搜查官，其他人全都失去了话语，呆济地站着。
「浩，浩介，浩介有，四个⋯⋯」
艾蜜莉的细语，轻轻地传遍了被静寂所覆盖的周围。然後，四个浩介便流畅地拔出了漆黑的小太刀，双腕十字交差。「相机，相机在哪里」放下某个拚命地东张西望，絶对已经无药可救的女性搜查官，魔王的右腕向曾经约好了会保护好她的少女，微笑着搭话。
「艾蜜莉」
「素，素的」
大概是没想到自己会被搭话吧，艾蜜莉的声音走调了。最靠近她的浩介还是挂着一脸微笑，向她问道。
「我并不是正义的友方。若将为了贯通己见而不惜危及他人的家伙称作恶的话，毫无疑问我便是彻头彻尾的恶」
「那，那个⋯⋯」
艾蜜莉正非常地困惑中。不懂浩介说的话有甚麽意思，更不懂他摆出来的姿势有甚麽意义！不过，浩介全然不在意这种事。因为，站立於此的，已经不是浩介了。
「但是，我仍自认有认清何为仁义。因此，我会保护你。会遵守这个承诺。所以，你能相信我，让我保护好你吗？」
「⋯⋯嗯，嗯。我相信你，浩介」
虽然看起来并不像没被吓到，不过艾蜜莉听到「保护」一词後便脸泛红潮。她在胸前合手，就像是祈祷般，将信赖化作话语。浩介对她说出不知今天第几次的「哼」後，最後向所有人发话。
「艾蜜莉。还有，所有在这里的人。给我听好！」
四个浩介以留下残像的速度从双手交叉的姿势换成多采多姿的中二姿势，以响彻夜空的声量呐喊！
然後，金伯利等人看到那总感觉好厉害的动作後震颤了一下，但还是将枪口指向四个浩介，而浩介则对他们高声地，傲然地，以有如从地狱深渊下发出的声音宣言道！
「吾乃奈落深处所生之刹神魔王之右腕及黑影。吾乃诞於深渊者，乃更暗澹於黑暗之人。听好，而後将此禁忌之名，刻铭於灵魂中吧！」
他挥舞漆黑的小太刀，张开甚麽都没有拿的左手五指，覆盖自己的右眼。以锐利目光睥睨森罗万象的左眼，正放出烔烔有神的光芒！
金伯利发号施令道「开火！虽然不知道发生了甚麽事，总之开了火再说！」。武装集团在一声号令下便从异样氛围的拘束中逃了出来，同一时间按下了板机。被发炮声和枪口焰所埋尽的空间中，「他」自报家号的声音却能听得特别清楚。
「──吾名疾牙影爪浩介・Ｅ・深渊。在此参上！」
所有被发出的子弹，都只得空虚地划破长空。伴随着啾一声，浩介──否，深渊卿便失去了踪影。
随後
「躺伏於地。在无尽业火的怀抱中死去吧！──『火遁・红焰之龙（深渊之炎将烧尽万物）』！」
深渊卿出现在武装集团的背後，将小太刀插向地面说道。刹那间，鲜明的赤红色火炎就有如大蛇爬行般放射状地扩散开来。
「呜哇，这是甚麽！？」
「烫！该死的，火，火缠上身了！」
火焰爬行到武装集团的脚边，然後缠上了男性们，毫不留情地灼烧他们的身体。
──小太刀「赫灼雷炎灭天刀」
魔王下赐他的秘宝之一。令本来只不过是生出炎蛇并让其随机移动制造混乱从而令使用者便於逃跑的炎属性魔法昇华，并将其付与在刀上而打造出来的武器。能力正如其名，不仅是炎属性，还能用上雷属性的版本，能够即使发动两属性的逃跑用和补助系统的魔法。
顺带一提，名字是深渊卿自己起的。和异世界的兔耳女友一起。
敌人的其中一名男人似乎想扑灭同伴身上的火焰，马上便赶向他们的身边，但看到突然出现在自己身旁的黑影後，便神速地反应过来，将枪口指向黑影。但是，
「暗之波动，浸蚀天下万物──『罗刹之魔手（深渊决不被触碰）』」
「呜咕哦！？」
啪，深渊卿的手掌轻轻地添上男人的胸膛时，男人便有如被卡车撞飞般，以玩笑般的速度被弹飞。
──无指手套「再临与拒絶的罗刹黑手」
被付与了将魔力变换为冲击波的「魔冲波」─「罗刹之魔手（深渊决不被触碰）」和令触碰到的东西再生至某种程度的再生魔法『坠天之手（深渊无限）』的神器。
顺带一提，名字是某兔耳族长苦恼了三天想出来的。
「去死，去死吧，这怪物！」
陷入恐慌的几名男性杂乱无章地挥舞枪支。无作为地射出的弹丸，危险得甚至将确保对象的艾蜜莉等人卷进了战火中。
「居然无视我，而向艾蜜莉她们示威。真叫人寂寞──『絶光千刃・深渊之腕』」
不知不觉间飞到上空中的深渊卿在空中大大地挥手。然後，四支苦无便突然出现在空中。它们就仿佛拥有意志般自行飞了出去，当中的三支插在了艾蜜莉等人周围的地面，剩下来的一支则在她们头上停止了。
在弹丸射中艾蜜莉等人之前，便被她们眼前的无形之壁所阻挡，然後掉在了地面。
──攻守两用重力制御式苦无「絶光千刃」
能力基本上和魔王的浮游炮兵器没有差别。能够互相以对方作支点张开空间遮断的防护壁，透过重力制御而自在地飞行，也能以空间转移和使用者交换位置。
顺带一提，苦无没有一千支那麽多，只有十二支。将其命名为千刃的是兔耳族的少年狙击手。理由似乎是「嘿嘿，很帅气吧？」的样子。
「开甚麽玩笑」
金伯利咆哮道。深渊卿让几支苦无就像是卫星般绕着自己转，金伯利将手指扣在扳机上，打算瞄准他踩到地面上的那一瞬间。不得不说这时机很完美。尽管心里充满混乱和焦躁，金伯利还是能够发挥出精彩的判断力和技术。而且，就连艾伦也不放过这个时机，为了不让深渊卿逃掉而进行援护射击。该说这情况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
深渊卿露出苦笑，在落下中向地面投出一支苦无，然後在空中转了一圈。
「地狱在呼唤你们──『土遁・深渊流砂』」
刹那间，地面变成了旋涡。深渊卿避开所有子弹，然後直接冲进了地面中。「土遁的真髓来了────！！」某已经没救的女性搜查官的狂乱叫声，把金伯利吓了一跳。「凡妮莎冷静点啊啊啊啊」亲女儿的惨叫声，也把格兰特家的大家吓了一跳。
惨遭惊吓的金伯利一瞬间露出了破绽，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隆起，粉碎，随波而动。『土遁・雷遁混合阵・雷华凤来』」
从夜晚的黑暗中，传播出这一句话。随後，金伯利的脚边以爆发般的势头隆起，诞生於世的龙发出咆哮，一飞冲天，身缠轰雷，喷出了雷击。
「唔，咔！？」
被坚硬的石块击中，还淋浴於强烈电击中的金伯利就连悲呜也发不出来，像是喜剧的出场人物般，消失在遥远的上空中。
在所有人都被这光景夺去视线的时候
「是时候该自觉自己是何等罪孽深重的存在了。国家的黑影」
「甚，居然又从地面──」
在深渊卿话还没有说完之前，艾伦便感到背後一阵恶寒。转身後看，浩介就犹如子弹般从地面中急速飞翔而出。那展开双手，轻轻提起单腿的那姿势，就令人不禁联想到荒鹰！
但是，艾伦并没有因此落败。他睁大眼睛，以极快速的反应将右手的枪对准深渊卿，然後拉下了扳机。
然而跳到空中，看起来无路可避的深渊卿只是第本日很多次哼了一声，在空中以完美的打转回避了弹丸。
然後，负载上因此而带来的离心力，他一记空中回旋踢把艾伦的枪踢飞。下一刹那，艾伦的左腕动了。居然，是想把藏在左手衣袖里的枪抽出来。
「得手了！」
「怎可能，少作梦了」
深渊卿的另一双腿划过长空。利用了前一记空中回旋踢带来的离心力的二连踢。艾伦的杀手鐧很简单就被踢飞了。但依旧动作不止的国家的黑影拨开外套的衣角，用刚才被弹开的右手伸向腰间。那里藏着一把专用来快速拔枪的左轮手枪。
不过，那不与寻常的动作，在深渊卿面前还是太慢了。
「疾！」
「甚！？咔」
第三下踢击。在二连踢之後扭转上半身，从而踢出第三下回旋踢。从第一下回旋踢的动作中回复的右腿推开大气，猛烈地击撞了正打算後退的艾伦的下巴。
艾伦身体浮空，在空中华丽地三连转。在他倒地翻起白眼的同时，深渊卿的腿也到达了地面。
「⋯⋯⋯⋯⋯深渊流暗杀体术・脚击之型⋯⋯⋯『飞渊炼脚（深渊之鸟三次复苏）』」
不自然的停顿，当然是因为这是当场发挥！
「啊啊，居然不只忍术，就连体术也⋯⋯太帅了」某元女性搜──死宅为此完全心醉，「这，这个人没事吧？艾蜜莉」「我想已经无法抢救了，爸爸」某对父女则在一旁对话，而深渊卿降临的战场则只能被他所放出的黑暗所蹂躏，充满了混沌以及絶望的悲呜声。
「这可没听说过啊！这家伙到底是甚麽！」
「这混帐，别给我过来！」
弹丸群伴随着发炮声，一同杀来。但是却完全无发碰到目标的深渊卿。否，正确来说是打中了。打中了他每动时所产生的两三重厚的残像。子弹就彷佛被吸过去似的，轨道偏离了深渊卿，而流向残像。
「──『重遁・倾死影』。天下万象皆无一可捕捉深渊」
技能「幻踏」。重力魔法混合技─「倾死影」。使用『幻踏』来产生追随自己的残像，并向那残像施予重力魔法，从而令一切攻击偏离本体。
「⋯⋯这简直就是Ｂ级片」
金伯利吐出一口血，花尽全力翻起总算从麻庳中恢复的身体咒骂道。他四肢伏地，看向周围，露出乾笑。
超越音速，拥有压倒性数量的死之化身，甚至无法掠过眼前的存在。明明看得很清楚，明明知道他就在那里，却无法捕捉到其实态。明明视线没有从他身上移开，却在不知不觉间看失其踪影，注意到的时候身体便被激痛所侵，意识被黑暗所吞噬。那时所能看到的，就只有卿的背影。
火焰在地上伏行，闪雷四方飞舞，风刃卷起一层层鲜血，大地吞噬万物。影子奔驰於天与地之间，不时消失後又再出现，无视重力的苦无，则分身出更多的苦无，疾驰於空中。
「啊啊，畜生。真不走运」
「这也是你的选择所带来的後果吧？」
「唔」
金伯利爬向最近自己的车子，再次低声咒骂道，然後从他的背後，一把冰冷至极的声音回覆了他。
金伯利转头看向後方，俯视他的深渊卿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眶。同时，咚嚓！的声音传入他耳中，金伯利的一名同伴就掉在他的旁边。那名同伴的头曲向了很明颢很糟糕的方向。
「这该死的，怪物」
「将人当作自己的食物，毫不踌躇地把无关系者卷进来，为了钱甚至能杀害自己同伴的你，难道不是怪物？」
痛烈的回答。金伯利瘫坐在地面上和深渊卿眼神对峙。回过神来，已经无法再听到枪声了。金伯利移动眼球望向周围，在这个战场里，已经没有人能够站起来。
不，正确来说只有少数人能站起来。那就是特殊部队的队员们。他们在墙壁前组成半圆阵保护玛古达勒斯局长，尽管因紧张而不断流下冷汗，却没有倒下。深渊卿的分身屹立在他们的旁边，虽看起来不打算放跑他们，但看起来也不打算战斗下去。
另一方面，金伯利所带来的组织的成员，则全都连感受痛苦的时间都没有便死去了。没有屍体身上有颢眼的伤口。被刺穿心脏，被冲击毁壊身体内部，被电击停止心脏机能，或是被风刃割断动脉。被卷入火焰里灼烧的人，也在烧死前被苦无所夺去性命。
「喂喂，这算甚麽啊。局员可以放走，我们就得通通死在这里吗？那群家伙和我们之间，到底有甚麽差别啊？」
金伯利因痛楚和焦躁而流下汗水，脸颊痉挛，吐出怨言。对他的疑问，深渊卿将小太刀换成反手拿起後耸肩回答。
「拥有信念的恶和纯粹的邪门歪道。真的应该走上同一条死路吗。答案是，否定的。⋯⋯嘛，而且事後处理的麻烦也不同」
深渊卿就是深渊卿。并不是那个魔王。所有敌人皆不分清红皂白全都歼灭这种方法，在违反道德价值观以及缺乏事後处理手段的观点上，无法使用，也不想使用。更何况，是在这个地球上。
但是，至今所走过的路也没让他能天真到能够饶过为了私己私慾，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将恶意曝露在外的邪门歪道。因此，选择了。仅仅如此。
金伯利的视线稍微在移动，深渊卿因此而察觉到他正在想有甚麽策略能够打开场面，便走到他身旁。然後，单手抓住金伯利的後衣襟，将他整个人扯了起来。
「呜哦。等等，先等一等！我原本也不想这样的。我也有自己的难堪啊！求求你听我解释吧！」
金伯利拚命地拍打从背後抓起自己的深渊卿的手臂，编出些甚至无法用不堪入目来形容的低级藉口。深渊卿则只是将他有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人般揭起。
同时
「呜，我，我不是⋯⋯啊啊，记得，我不是失去意识了吗！？总感觉还好像被吊起来了！？」
直到刚才都翻起白眼，晕倒过去的艾伦就和金伯利一样被分身体所吊起来，然後被拖到本体旁边。
以玛古达勒斯局长为首，特殊部队队员，眼神发光的凡妮莎，完全被凡妮莎吓到的艾蜜莉，看到周围的情况後便一直脸色青白，至今仍未从困惑当中逃出来，安静地陷入了恐慌的格兰特夫妇都注视着这光景。
在众人的注视下，卿将保护艾蜜莉等人的苦无收回来，然後高声说道。
「艾蜜莉＝格兰特！凡妮莎＝帕拉蒂！」
「素，素！」
「是的，请问有何要事吗。我的神」
被冷不防地叫到全名的艾蜜莉惊惶失措地回答。在她身旁的凡妮莎不知为何毫不动摇，马上单膝下跪，就像是臣子面对君王般恭敬地回答。最後的那部分，让艾蜜莉听得睁大眼神。
但是，热爱打破紧张感的废搜查官凡妮莎在听到下一句话後，便嚓地改变了表情。
「抢走你们重要的家人，重要的同伴的罪魁祸首，已经被我擒获了」
对。是金伯利夺去的。凡妮莎尊敬的上司休斯。还有，许多的同僚的性命。
对。是艾伦夺去的。虽然是间接性的，但他的确夺去了艾蜜莉亲爱的乾爹。以及兄弟姐妹们。
「你们难道能够默不作声吗」
这怎麽可能。因连续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态而麻痹的心重新开始了动作。一直藏在心底里的灼热愤怒，就有如被丢进火炉般再次燃烧。
艾蜜莉站了起来。家人的身姿闪过她的脑海中。因为是命令？没有直接下手？这又怎麽样了。毫无疑问，就是眼前那个男人的所作所为，夺去了自己重要的人的性命。
凡妮莎站了起来。尊敬的上司的身影，还有能互相将性命交托予对方的同伴们的身影从心中溢出。是谁，就单单以「为了钱」这种理由就从背後向他们开枪？是谁将他们的信赖践踏在地，将其嗤之以鼻？就是眼前那个，该死的混帐。
「喂，喂，凡妮莎。等等，冷静点！我──」
「给我闭嘴」
凡妮莎慢慢地踏出一步。
「啊，啊～，这位小姑娘？那个，其实我也在反省那时候的失误──」
「闭嘴」
艾蜜莉踏出一步，被用力践踏的地面发出了咔！响亮的脚步声。
两个人，两个残存到现在的两名女人，井肩步行。她们的表情被影子所覆盖而无所得知。但是，那绷得紧紧的嘴唇，比甚麽都更能雄弁她们的心情。
她们握紧拳头步行。两名罪魁祸首的男人想像到自己的未来，吐出了叹息。他们脸上就写着终究不过是女人，而且其中一个还是个软弱无力的少女。就算被殴打，也不会有甚麽事。
不过，这种想法也就到此为止了。
──深渊无限（吾之爱子）。深邃之暗将包庇万物。（深渊之护将降於尔等之身）
在细声呢喃传入他们耳中的瞬间，夜晚缠上了两人握得紧紧的拳头。令人如此错觉的烔烔黑光，每当两人踏出一步，便有如脉搏般增强力量！对，就和深渊卿也是随时间变得更强一样！
金伯利和艾伦的表情添上焦躁的神情。那个现象是甚麽，两人并不明白。但是，他们的灵魂却理解到一件事。那很糟糕！他们顺应心里的冲动，发出制止的叫声。
「等─」
「先──」
「『废话少说！』」
但那时候两人已经走到眼前。她们被影所覆盖的表情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们的表情就有如恶鬼罗刹也为之恐惧的凶恶之相。
咚！令人不可置信的脚踏声响彻周围。地面出现了放射状的亀裂！然後令大气震颤，缠绕深渊的拳头就以炮弹般的势头发出！
「吃拳！」
「去死吧」
艾蜜莉的拳头冲向艾伦，而凡妮莎的拳则冲向金伯利。两人将灌注万之想念，亿之愤怒的拳头毫不保留，全心全意地打出！
「『这个混帐！！！』」
戈戈！！击碎肉饼般的爆炸声以及「咕呗！？」「噗哈！？」悲呜声传遍周围。因「天眼」而提高了知觉能力的卿的眼，能够清楚看见刺向金伯利和艾伦的脸的拳头，击碎了两人的脸颊骨，粉碎了脸颊後的牙齿，令脸孔肉有如波浪般起伏。
卿在最适当的时机放开他们，金伯利和亚就像是证明拳头的威力般，边打转边向後飞走，然後同一时间弹到地面上。但却半点势头都没有减少，直接撞击了背後的车。两人一头裁进了玻璃窗内，屁股朝外，一动也不动。
某人咽下了口水。特殊部队的队员们「这是甚麽糟糕的拳头」都一脸战栗的表情。
还摆着击出拳头的姿势的艾蜜莉和凡妮莎慢慢地放松下来。然後，她们抬头望向卿。
她们露出了令人能明白虽无法说是完全，但姑且还是多少有解开心结的笑容。
「你们。⋯⋯真是精彩的一击」
卿今日第不可数次哼了一声，说出了称赞的语言。
艾蜜莉和凡妮莎互相看向对方，然後再一次，望向卿的方向，无言地，举起了拇指。


◎不如一枪打死我……
「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守护者。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吧」
在艾蜜莉和凡妮莎用尽浑身力气（付带深渊）揍向仇人之後，在玛古达勒斯局长一行人身旁监视着她们的卿如此说道。
在身带武器的男人们已经死屍累累，死与斗争已成过去的静谧的夜间中，他的声音颢得特别响亮。和他们稍微有点距离的艾蜜莉和凡妮莎，还有格兰特夫妇也都如梦初醒般将视线转向他们。
意识稍微松缓下来的特殊部队的队员们，在认识到敌人已经全灭，卿在监视自己後，便再次缠上紧张的氛围。
「选择？」
玛古达勒斯局长按着自己受伤流血的手腕，在身旁的搜查官的扶助下站了起来。飞散的血液沾在她脸上，令她看起来伤得特别凄惨，但她连眉头也没有皱起，用冷彻的眼神回望卿。
「对，选择。是要全都死在这里。还是走其他的路」
「如今还说甚麽戏言⋯⋯我的，不，保安局的意志不会变。想杀就杀。就算失去我一个棋子，也不会对整个国家的运作产生半点影响」
觉悟早就已经做好了。她冰冷的眼神中不带半点感情，一口便把卿的提案贬称为戏言。
但是，卿说的「提案」并不是「提案」
「的确，你的死，并不会给予这个国家决定性的巨大影响。但是，仍然活着的你不是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吗？你的影响力，不打算为国家保安而用吗？」
「?你在说甚⋯⋯唔，是那麽一回事吗。这胁迫也够厉害的」
对，那是披上了「提案」这一个外皮的，「最後通告」
就算玛古达勒斯局长在这里死去，知道了【狂暴药（Berserk）】的魅力的国家上层恐怕不可能会就此撒手。任务只会被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後继人继续执行，或是被移交到其他机关手上而已。
但是，被称作活着的传说的这个女杰，如果完全使用她的地位和影响力，发表【狂暴药】不需论，或是危险论的话，又会怎麽样呢。玛古达勒斯局长虽说自己不过只是一头国家的狗，但终究到底，上层部能够无视她的申诉吗。
在卿的预想中，首先无视这一选择可以先被排除。
卿缺乏事後处理的手段，以一个国家为对手，最现实的手段就是拉拢玛古达勒斯局长，让她发言令【狂暴药】就此破弃。
当然，卿也能选择让这个国家的上层完全忘记一切有关【狂暴药】的情报。也就是让拜托那个魔王来处理。只要这样做，一切的一切，都会就此解决。
但是，卿并不会选择这个方法。卿的矜持不允许他将自己一头栽进的事件，全都丢给其他人来处理。最重要的是，正因为卿把那个魔王看作友人，才不能够让他像是万能机械般为自己收拾事情。要是干了这种事的话，卿就再也无法挺起胸膛，说那个魔王是自己的朋友。
因此，以卿的角度来说，让玛古达勒斯局长令【狂暴药事件】结束便是最佳手段。
然後，如果她不愿意的话，卿就会和没有玛古达勒斯局长作支柱的新保安局，不，和其背後的整个国家突入战争。
「说是胁迫还真够难听。这是宣言。若是你们终究还是选择战斗的话，我也会战至此身化作灰尘芥末为止。守护者啊。用你那聪明伶俐的头脑想一想。要阻止深渊卿，到底，需要付出多少牺牲」
「⋯⋯」
玛古达勒斯局长沉默下来。她并没有发出声音，稍微看向周围。映入眼眶的是，身带武器的男人们的下场。对比他们，眼前的男人就连衣服也没有弄脏。
面对使用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超常技能的他，甚至连保安局的特殊部队也无所作为。虽然就连他的言行举止也超越了人类理解范畴。
不过，在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思考中，胜率并不是零。哪怕拥有不科学的强大力量，只要对手只有一个，在组织面前终究会手足无措。在她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几种使用「组织的力量」杀害卿的方法。
但是，
「唉⋯⋯」
她深深地吐出了一口叹息。从玛古达勒斯旁边的搜查官眨眼不停的样子来看，她那个样子说不定很珍奇。
但是，若是知道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内心，一定会同情她说会吐出这麽疲累的叹息也不没有办法的。
（魔王的右腕⋯⋯还有，「归还者」，呢）
对，卿曾经宣言过。自己是，「魔王的右腕」。也就是，眼前那非常识的集结体，只不过是某人的部下。那个所谓的魔王，是不是比卿更为强大的存在，玛古达勒斯局长无从得知。
但是，不知为何会很自然地以为「这不是甚麽大不了的事」的事件──「归还者」这一词语浮现在脑海时，连带性地也涌出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可能性。
一时间，令全世界骚动起来的归还者事件。当然，英国的情报局也没有无视这事件。虽然比起被称作归还者的少年少女本人，更多的是监视和对应那些在他们身上嗅到神秘的气味的不稳分子，但英国的确有注目【归还者事件】
但是，以某天为界线，加热的媒体和开始有不稳动作的需注意组织，却忽然不再理会此事。就彷佛潮引潮退般。
（对，那件事件的终息，未免也自然得太不自然了。然後，我和情报局，也没有对此感到不自然）
卿的存在，还有摆在自己眼前的些少词汇，令玛古达勒斯局长醒觉起来。
──振舞超常力量的他是归还者的一员。
──归还者，若有三十人。
──至少，有一个被他敬畏为上级的人物存在。
──不仅自国，几乎全世界都对归还者的认识很薄弱。
──对於这件事，并没有人感到不自然。
这是甚麽情况，玛古达勒斯在心里如此想道。是以一个人为对手，这种前提，推测得未免也太乐观了。
「让我先问一个问题。在『你们』当中，你属於甚麽位置？」
虽然在内心想着问来也没甚麽意义，但玛古达勒斯局长还是禁不住问出口。尽管一度集全世界之注目，但却成功从全世界的眼中隐藏起来的「他们」，哪怕只有一点，也想更多知道有关他们的事项。
卿哼呜一声，抚颚思考要怎麽回答玛古达勒斯局长的问题，然後很造作地耸肩回答道。
「在同伴当中，我自负自己立於顶点之一。但是⋯⋯」
「但是？⋯⋯」
卿一幅装神秘的样子，但玛古达勒斯局长却没有感到烦躁，而是平静地回问。卿抬头挺胸，就像是炫耀般答道。
「却甚至不及我们的魔王陛下，和他的诸位夫人的脚边。一对一，以全身全灵挑战，用尽所有王牌⋯⋯顶多也只能伤到他们一分毫毛吧」
「⋯⋯⋯是吗」
特殊部队的队员们稍微起哄起来。把自己轻松赶至半灭状态的对手使尽全心全灵也只能伤到一条毫毛的更强者背後居然还有其他靠山。而且，还是复数。而且，他说诸位夫人！诸位夫人啊！队员们按在扳机上的手指稍微震动了！这真的太令人羡──太可怕了！
「不过，按你们的程度，根本连战斗都不会成立吧」
那有如乘胜追击般被补充的内容，令玛古达勒斯局长确信了。果然，认识的薄弱是人为的结果。这份确信，化作了深深的叹息，再次从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口中吐出来。
然後，她在心里的天秤称量利害，露出苦笑。
「的确，区区把【狂暴药】转用为兵器得来的利益，和这比起来很不合算。顺便问一下，有交涉的余地吗？」
「没有」
「不用去向你敬爱的魔王陛下确认一下吗？」
「不用」
没交涉的余地。玛古达勒斯局长第三次吐出叹息。
「【狂暴药】的效力和有用性已经是上层众所周知的事。就算我出来反对，也无法断言本事件会就此结束。我虽然很擅长辩论，但如果不能把你拱出来，我也拿不了准」
「言外之意，是叫我说出我，和我背後的情报吗？学习点吧，守护者。这个世界有些事不应该知道。⋯⋯话说，如果供出他们的话我和你们都会惨了啊。特别是，如果向妻子出手的话就真的完了。全都会完的。要是知道他们的存在的话絶对会有人出来干傻事，然後这个国家就会从地图上消失──咳咳。总之，我不打算说出有关我们的情报」
「⋯⋯」
深渊卿看起来露出本性了。就算隔着一层黑衣和墨镜也能清楚明白他刚才一瞬间打颤了。玛古达勒斯局长还有队员们都感到栗然。这个非常识的存在居然会害怕得不由得露出本性，那到底是甚麽样的怪物！？
「唔唔，那，那麽，你的回答是甚麽？」
卿为了取回形象而特意地假咳几声，然後再次逼迫玛古达勒斯局长选择。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脑海中，现在这个瞬间也在不断摸索以国家来说的最适当的解，但她本人也自觉到答案已经一目了然了。
国家保安，即是夏洛・玛古达勒斯的一切。
那麽，在追求国家保安的道路上，若是和被未知数所包围，甚至可能做到将国家灭於一夜之间的强力无比的组织之间发生战争的话，未免也太本末倒置了。至少，在现在和他们相比，情报力和战力都完完全全居於下风。
漫长的沉默访临。玛古达勒斯冷澈的视线笔直地射向卿。
而卿也笔直地回望玛古达勒斯局长。一边用双手排出十字。
到底经过了多少时间。不知不觉间艾蜜莉和凡妮莎走到了卿的身旁，队员们以紧张的眼神交互看向玛古达勒斯局长和卿，就在那时，决定命运的话语终於被纺织而出。
「⋯⋯⋯好吧。【狂暴药】无法被控制。特效药的精制不可能做到。情况再持续下去便有很高可能性因适应环境而引起空气传染，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样就没问题了吧？当然，之後还需要再详细地补充内容」
「非常好。在艾蜜莉与阿兹海默症战斗的国家中，国家上层全都患上这种病还是不是个好的玩笑。我向你的英断致敬」
「虽然一点都不光荣，但你理性是不幸中的大幸。⋯⋯⋯虽然说言行真的那个」
局长最後小声补加了一句话。一定是有一半是虚张声势，另一半是真心话吧。
卿装作听不见那句话，将视线移向艾蜜莉的方向。将害死自己重要的人的原因之一一拳揍飞，心情多少舒服下来，但她看向元凶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眼神中却依然熊熊燃烧着憎恨之火。
「艾蜜莉。正如你刚才所听，解决这次事件的手段得手了。但是，我也理解这个方法对你而言并不容易接受」
「⋯⋯嗯」
艾蜜莉紧紧地抓住卿的衣袖。她咬紧牙关，力度大得看起来都快要咬破嘴唇。她的神情比甚至都要更雄辩地颢示出她「这种家伙全都死了就好了！」的内心。
卿向艾蜜莉问道。
「我说过会成为你的力量。所以，要是艾蜜莉你说要向他们复仇的话，我便会当场斩杀他们。艾蜜莉，你想要我怎样做？」
听到卿的话语，以为已经解决一切而安心地叹出一口气的队员们的表情紧绷起来。就只有玛古达勒斯局长就像是等待裁决的罪人般，以宁静的眼神看向艾蜜莉。
艾蜜莉更用力地抓住卿的衣袖。俯首，就像是抑压难以控制的感情般震颤的她的身影，已经能够用惨痛来形容。但是，艾蜜莉第一句话出来的话，却凛冽得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愕然一惊。
「别少看我」
艾蜜莉抬起头来，她的眼神在卿的肩口上笔直地射向卿。在互相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气息的距离中，艾蜜莉的瞳孔闪耀着有别於憎恨的光芒。
「先把话谈完再来问我这种问题，是在试探我吗？我再说一篇。别少看我，浩介。我是为了付出一分力去支撑因病而苦的人，令更多的人能够活下来，才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我怎麽可能会践踏你争取回来的最好的道路！」
少女的声音响亮而清澈。她的意志，就有如波纹般散开。蕴含在当中的力量，并不会败於玛古达勒斯局长保护祖国的精神。
「而且，我还没厚颜无耻得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让其他人去杀人。不管是向一直，一直都在帮助我的凡妮莎，还有和我没有甚麽关系却愿意成为我的力量的浩介，我都絶对，不会说出这麽过分的要求！」
她钓起和猫长得一样的眼。尽管内心被憎恶所灼烧，但她仍是没有走错道路。那毫无疑问，是这个总是临阵退缩，又总是害怕，任性，但却非常率直的这个女孩子的，无可取代的坚强之处。
卿轻轻地露出一个微笑。和刚才那无畏的笑容不同，他现在的笑容飘渺而温柔。卿的手自然地伸向艾蜜莉的头。轻轻拍打头部的感触，发生在艾蜜莉头上。
「艾蜜莉。果然你是个好女人啊」
「⋯⋯⋯⋯⋯⋯⋯⋯⋯⋯呜哎！？」
几秒间的僵直。在理解到言语的意义後艾蜜莉的脸红得就像是成熟的番茄。还发出了奇怪的叫声。然後，她注意到自己把脸抬高得只要稍微跷起脚便能和卿接吻，而且还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腕，便慌慌张张，手忙脚乱地後退。
然後，在注意到凡妮莎不知道为甚麽向自己举起拇指，玛古达勒斯局长和队员们排出一副无言以对的表情，还有家人用微妙地温暖的眼神看向自己後⋯⋯「别，别看我～！」她便缩成一团了。蹲下来双手跑头，因羞耻而震颤的她看起来就和小动物没差别。
卿对她露出一个微笑後，便重新望回玛古达勒斯局长。
「你也听到了吧。就当是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守护者阁下，给我拚命地说服国家上层吧。我不会理会你们付出了多少努力，结果就是一切。不管是以哪种形式，只要伤害到这孩子和她周边的人类的话──深渊将会吞噬一切」
「⋯⋯知道了」
最後的一句话中蕴藏了非比寻常的杀气和压力，令玛古达勒斯局长只得宁静地点头。然後，向卿请求派遣自己的部下来恊助进行事後处理，还有设立对话的场地交换有关金伯利背後组织的情报。
的确，整地的屍体也不能丢在这里不管，要完全拯救艾蜜莉也需要知道有关金伯利背後的组织。因此，卿便接受她的请求，并向她们传达一个事实。
那就是屍体袋的数目，不需要超过金伯利的同伴的数目。对，其实特殊部队的队员们有些被斩断手足的肌腱，有些则内脏受到不少的伤害，虽然都是重伤，但谁也没有受到致命伤，死者数目是零。
作为结束这事件的其中一种方法，卿最初就打算拉拢保安局，因此为了尽量减低对方的抗拒，而没有杀害任何一个人。不过，在为同伴们活着而高兴的同时，理解到对方如此手下留情却依然能轻松地把整个部队干翻的恐惧，令队员们的精神受到了伤害⋯⋯不过对卿来说都是些小事。
在姑且和保安局筑构起恊力关系，事情完结一段落的时候。
卿，否，浩介听到了。唰～的声音。从自己的身体内。看来脸色变白的声音，在现实中也能听到。
浩介的手稍微震颤地伸向墨镜。然後用震颤的手摘下和自己的手一起在震的墨镜。
从中现形的是，完完全全在痉挛的表情。
除了受到玛古达勒斯局长指示而正在连络保安局派遣人员的搜查官以外的所有人，都看向不再散发出刚才的异样氛围，露出一幅青得在淡薄月光下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表情的浩介。
浩介摆出从谁看都像是一副想寻死的样子，无言地转身，脚步不稳地走路，然後在建筑物的墙壁和梯子的隙间中缩成一团。就像是艾蜜莉一样。
在睁大眼感到讶异的人们面前，浩介把脸把到大腿中，小声地，但却清淅地呢喃道。
「谁来，不如一枪打死我吧⋯⋯」
在仓库街的中心，他请求介错。
看来无双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已经够了，我要回家……
「振作啊！振作一点啊，浩介！」
与夜晚的仓库街不相称的艾蜜莉悲壮的呼吁回荡着。以三角座抱着膝盖，眺望着虚空的死鱼眼的浩介嘴角浮现出乾燥的微笑，（艾蜜莉）抓着浩介的胸口拚命嘎喀嘎喀地摇晃。
那副模样，让格兰特家的各位都该怎麽办呢这样困惑地眺望着，另外，凡妮莎则是不知为何突然停下向浩介投向疑问的视线，取而代之，为了警戒周围视线游走着。
然後，在那警戒的视线前方，是几个局员和生还的队员们。
是的，现在，在场的有很多局员。玛古达勒斯局长和深渊卿的对话协商结束了，在突然染上浩介污点的墙後面，为了善後，玛古达勒斯局长呼唤着局员。
不管怎麽说，在这个用死屍累累恰好表达的现场。屍体就那样放着是不行的，金伯利他们乘坐的车必须扣押。为了那之後的善後，人手是必要的。
此外，对於金伯利背後的组织，为了彼此的信息共享，质问金伯利是必要的，因此玛古达勒斯局长他们把浩介们留在了现场。
金伯利也好，艾伦也好，原来帅哥的样子像是虚幻一般，脸因塌陷而看不出来，至今翻着白眼一动不动。几个队员作为监视金伯利留下，「这个，真的有监视的必要吗？」加深了这样的疑问。
所以也没有进行审问。或者说，在浩介宛如被深渊吞噬而让内心飞向远方的边缘现状，玛古达勒斯局长她们共享信息也做不到。艾蜜莉则努力想要取回（浩介）神志⋯⋯浩介受到的伤害太深了。
为治疗因步枪子弹剜下的手臂，混杂在负伤的队员中，在急救设备齐全的车辆旁接受治疗的玛古达勒斯局长，对着那样的姿态的浩介眯起眼睛。
大致上和解了，或是说签订了停战协定，在那里的是正邪兼并的女强人的对手。浩介「我、没关系的。我、加油。我、没关系的」嘀咕着只言片语的形态，凡妮莎也有很多忍耐，有必要擦亮眼睛。
但是，很快，浩介的理智即将回到想要的地方。因此，拚命呼喊着，同时像是不放弃抱紧浩介的头那样转动手臂，开始这种稍微有点很难说是朋友的距离感的艾蜜莉，凡妮莎对此提出了建议。
「格兰特博士。稍微能提一下吗？」
「什麽啊。现在，我没有关心只是一个御宅族的空闲哟！」
「只是一个御宅族真是很失礼啊。我不只是一个御宅族。假如，就算说是御宅族，那也是有着御宅族致命的搜查官──不，是Shou！Cha！Guan！」
「意义不明啊！」
总觉得有点像搞笑艺人组合那样流利地痴呆和逗眼的凡妮莎和艾蜜莉。艾蜜莉像是猫一样唰──，视线发出「稍微闭上嘴！」的控诉。当然，凡妮莎没有消停。
「吾之神啊，看来刚才为止的的华丽满溢的举止状态，不知为何让精神承受了巨大的负担呢。所以，为了能让心情变轻松，做一些吾之神会高兴的事如何？」
「好点子啊⋯⋯但是，让我指出一点！『吾之神』是什麽鬼！」
艾蜜莉＝格兰特不会放过逗眼点。
凡妮莎她「那个，现在很重要不是吗？」摆出疑问脸的同时表现出生气，然後配合着解说日本的古旧价值观。
「格兰特博士。我，称之为吾之神，那是日本的传统和文化的由来，是表示正确地敬意的方式，是敬称」
「什，什麽意思？」
「在日本，有着卓越的技术，要表达出无与伦比的敬意，要称呼为『～的神』哟因此，我称呼『浩介为神！』，『浩介那华丽言行为真神！！』，是非常自然，理所当然的！」
「我，我不知道⋯⋯」
凡妮莎有力指向，极力主张自己的说法，艾蜜莉就像是从大学教授那被赐予新的知识一样的表情。⋯⋯在她的怀中，浩介被凡妮莎的语言子弹击中而颤抖痉挛的模样谁也没有注意到。
看到艾蜜莉的样子，感觉良好的Souchaguan的舌头越发流畅了。
「格兰特博士。虽然是闲话，但在日本，每天，都有新的神明诞生哦」
「骗、骗人的吧⋯⋯日本，有很多像浩介这样的人吗！？」
艾蜜莉表现出了惊讶的表情。侧马尾往後竖立了。在它身旁，格兰特家的各位的表情都盛大的抽搐。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眼睛眯得与丝线相当，队员们则是形成了「絶望了！」这样的悲壮表情。
⋯⋯保安局的人们，相当地注意这边的动静。
是知道这点还是不知道呢，凡妮莎就像是哪里的某人一样过度反应的样子耸了耸肩「不不，怎麽可能」这样否定了艾蜜莉的话语。
「毕竟，就算是日本（幻想之国），像吾之神这种水平的人也没有吧。但是，远超过常人，拥有响彻灵魂般对技术的热情的众神的存在是事实。⋯⋯格兰特博士。您也是有所耳闻不是吗？那个国家的另一个称号。每天，都有神明诞生，展示那个真髓的别号！」
「不、不知道，不明白啊、凡妮莎！」
艾蜜莉酱身体内有奇怪的开关接通了。这样下去的话，很容易被现场的氛围卷入，如果是故事的话，确实很容易让人陷入。
已经得到了没有超越这之上的观众的凡妮莎，在月光的沐浴之中，单手抚着胸口，另一只手张开，如同舞台女演员一样的氛围，将她爱个不停的国家的别称念出。
「人们，这麽称呼那个国家。──八百万神明诞生之国，这样」
「不对。向古老的日本价值观道歉！你这个误会系的外国人代表！」
听到过分得不行的发言，如同发射的导弹一般浩介自深渊脱离，一边发出怒声猛地站起来。跟随那气势一并站起来的艾蜜莉发出「站起来了！浩介站起来了！」这种NETA一样的话语来表现喜悦。
「对於您之复活，在此深表喜悦。吾之神──」
凡妮莎在浩介旁弯下膝盖，行使臣下之礼的凡妮莎，途中的话语被阻拦了。那是咻的切裂的风声，以及掠过脸颊的风压。
「喂、废妮莎。下次，再称呼为『吾之神』的话⋯⋯我会打中的」
凡妮莎感受到自太阳穴流下的冰冷汗水，悄悄地转动头看向後方，在那里是深深扎在地面上的漆黑苦无。但是，这种程度不能认输。如果那样的话，就无法胜任Souchaguan之名！
「⋯⋯那、师匠」
「为啥啊！？普通的，就像至今为止那样叫『浩介桑』就好了吧！？」
「不，那种理由不行。对祈求教导之人，我要表明相应的态度！」
「不知为何感受到相当强烈的气魄。感觉有点可怕啊。话说回来，祈求教导？」
「是。请一定要收我为徒！」
「这个展开，在预料之外！」
废妮莎的气魄高涨，经过了约五分中的怒涛般的说明後⋯⋯总之，就是被浩介的强打所打动，所以请务必收为弟子，似乎是这样。
只不过是两行字的事情，却那样旺盛热情地展开说明，不用说，浩介的羞耻心再次背负上致命伤。
深渊卿的效果是美妙的，完全复制地再现了动作，呋地笑着说着「今宵之月何等美妙」⋯⋯⋯「住手！拜托了，请停下来！」，浩介双手盖住脸扭扭捏捏。
「为什麽是弟子啊。我已经不明白你的思考过程了」
「目睹了许多那个日本忍者一样的技能後，想要接受教导不是自然的想法吗⋯⋯」
「请自觉一点。凡妮莎说的自然，大多都是不自然啊。而且，你是保安局的搜查官不是吗？那边你要怎麽办」
凡妮莎的眼神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芒，浩介露出讨厌的表情转身表达拒絶。
顺带一提，玛古达勒斯局长看着那个凡妮莎不知为何「呼」地露出了生气的笑容，眼神变得像狼一般的反应。
「本来，我加入保安局只是因为『和邪恶作战的搜查官非常帅不是吗？』这种想法而已」
「小学生那样的动机啊⋯⋯」
「在平安成为搜查官之後也是，『会被卷入国家阴谋吗？』这样心跳不已地度过每一天」
「这种想法真的不是小学生吗」
玛古达勒斯局长用手挡住眼睛。那个心情可先而至。队员中的几人稍微撇开视线，送出温暖的眼神。一定，是废妮莎的同类吧。
「最初和局长见面的真是非常感动。迅速下达冷彻的半段的活生生的传说，在实际会面後肌肤感觉到了那种氛围，『唉，什麽，真的Ｍ酱吗！』这样想，我一瞬间就决定了。『好，我要成为真的０（嘟）７』」
「喂～，局长～！御宅族的Souchaguan、你的０（嘟）７好像不见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我所知道的帕拉蒂，是幻想吗」这样以疲惫的表情嘟哝着。然後，在移开了视线後的方向，目击到了创造「嗯嗯，我能够理解～」这种氛围的队员们。脸颊盛大地抽搐着。
「但是，但是啊！我看到了！也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不应知晓之物！对，那就是您！」
「咕哈。大、大意了。一下子就回去了」
「和师匠的华丽相比，伪Ｍ局长是多没劲啊。我的目标是在这里啊！师匠，拜托您了。请收我为徒」
这麽说着低下头的废妮莎。随意地被当做虚构人物，随意地期待着，结果却又被说了没劲的局长，视线唰地拔出手枪。旁边的队长则是「请，请冷静下来，局长！」反剪双臂阻止着。
因那个骚动被侧目，人生第一次被恳求成为弟子的浩介，在长长的叹出一口气後吐出一句。
「驳回」
舍弃了。
但是，就像是最初预想的那样，凡妮莎没有特别慌乱地点了点头。然後，像是预先准备好那样。不如说，是将本命托付出去。
「那麽，请抱我」（都懂什麽意思）
「意义不明的程度超越天界了！你在说什麽！？你说了些什麽啊！？」
「凡妮莎！？到到到到、到底是怎麽打算的！？」
浩介激烈地动摇，因凡妮莎和浩介的交流而呆住了的艾蜜莉一下子复活了。
凡妮莎没有表现出特别羞耻的样子，不如说像是瞄准了猎物的猎人一样的眼神看着浩介说明了起来，总之就是，不能成为弟子的话就成为你的女人！似乎是这样，然後就有留在身边的权力，之後就能随意地盗取那份技术这种说法。
「不纯！不纯洁，凡妮莎！那、那种事情，不和喜欢的人的话──」
「不、格兰特博士。希望你不要误会，我并不非为了什麽目的而去献上这个身体。只是普通的、恋慕了。或者说，湿了」
「Shi、湿、湿了──」
艾蜜莉将头埋进浩介的肩膀。岂止是耳朵，连脖子都变得通红。并且，因为这过於直白的告白，浩介也一时忘记了对方的残念，脸不禁红了。
「不放心，浩介先生。虽说很意外，我，其实是奉献型女」
「不、不，就算那样宣传也好。本来的话我有──」
「是，是啊！浩介和凡妮莎、什麽的⋯⋯不行！絶对不行的啊！」
浩介想要说出「其实有恋人」的时候，神经兮兮的艾蜜莉酱紧紧拉着浩介，像是要庇护那样，或者说是抱着那样，眼角上吊着威吓着。
「请安心吧，格兰特博士。我的话，就算当爱人也是完全OK的」
「问、问题不在那里吧！」
凡妮莎没有停下她的自由。为了让遗体咕噜咕噜滚动起来而努力着，在夜晚执勤却没有补贴的局员们，都停下了动作盯着浩介那边。充血的瞳孔，颤抖的拳头，并且，发出细微的诅咒。
「抱、抱歉。稍微说一下可以吗？」
在混沌不断的时候，一个提心吊胆的声音来打了招呼。看向那边，是爱立德父亲卡鲁，浩介和艾蜜莉，以及凡妮莎都用无法形容的表情看着。
「那个、深渊桑，这样称呼可以吗？」
「浩介。这样叫好吗？我的名字是浩介」
卡鲁爸爸自然地叫着深渊之门，心中的迷你浩介吐着血。在尝到了质朴的伤害的同时，饱含着气魄订正了，卡鲁爸爸坦率地点了点头。
「那个，浩介先生。首先，请让我道谢。您使我们格兰特家的恩人。如果是我能做到的事情，无论是什麽样的都请让我表达谢意。那个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事情不会去追究的。一定是经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吧⋯⋯⋯但是，能否告诉我这一点。⋯⋯我家的女儿，到底和您有什麽关系呢？看起来非常亲密的样子⋯⋯」
卡鲁爸爸的视线中寄宿着困惑的色彩，同时捕捉到现在也在抱着浩介的爱女的身影。
於是，终於，注意到自己紧紧贴上浩介，艾蜜莉「哦哇！？」发出这样的声音高举双手离开。
「啊～不，并不是卡鲁先生所想的那种关系。我的话只是一个护卫，是朋友」
「朋友、吗⋯⋯」
卡鲁的视线再次转向女儿。艾蜜莉背景中好像浮现了乌云的幻影以及呜～的拟声词。很明显，对於「只是朋友」这话语感到了沮丧。即使不是父亲，对艾蜜莉来说浩介已经不仅仅是朋友这种事情是十分清楚的。
对於爱女的样子浮现出复杂表情的父亲卡鲁。向那平静投下引起涟漪的石子的，理所当然是这货。
「浩介桑。那说法真是过分啊。格兰特博士已经将重要之物（圣水）献出去了⋯⋯」
「献出了重要的东西！？艾、艾蜜莉！这是怎麽回事！？和爸爸说明一下！」
「不、才不是，爸爸！那个，才不是那麽回事⋯⋯因为浩介壊心眼，所以才没办法！」
「什。因为恶作剧就夺走了重要的东西吗！？算、算什麽啊⋯⋯」
艾蜜莉因为羞耻而让脸颊染红，缩小了。一如以往的风格，但在现在，这种场合之下，如同受伤而蹲下那样。而实际上，艾蜜莉的妈妈索菲亚则是「艾蜜莉！啊啊，这样颤抖着，真可怜啊！」以悲壮的表情抱紧着。
浩介对浩介说，「『壊心眼』和『恶作剧』，就算在语感上也不相同吧！」在内心作出吐槽，因为自己的壊心眼而让艾蜜莉受辱的事情是事实，但不知为何话语迷失了。断然不是卡鲁和索菲亚想像中那种残酷的事情⋯⋯⋯而且，这边还被弄脏了⋯⋯⋯
卡鲁爸爸那愤怒地压抑住杀气的眼神，追逼着心中的迷你浩介。
「深渊之门。您是我家的恩人。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回礼的话语并无虚假。但是，但是啊，请放过我家女儿！请理解这点！无论如何，不要再在这之上侮辱我的女儿！」
「不对！这是误会！我才不是那种鬼畜的人！」
以玛古达勒斯局长为首，局员们的视线都变冷了。如同看着犯罪者那样。
那之後，浩介拚命地解释，总算注意到哪里出现误会的艾蜜莉也竭尽言语，总算解开了误会。
原本认为是最合适的时机，但因为废妮莎再次插入一脚的错。渴求着美少女的「奖励」的日本男子的误会在现场爆发，格兰特家个各位和局长都受到了影响，结果，艾蜜莉的洋相传开了，她的精神现在正向着远方出发，为了安慰她浩介看两人的关系孤军奋战，在那里若无其事站着的废妮莎疑惑着加入「花心！这不是花心吗！」这样，浩介一个人焦虑着⋯⋯⋯
局员的脸上浮现出紧张表情的样子，看来发生了什麽不同寻常的事态。
玛古达勒斯局长觉得可疑，局员将不知与何处联系着的通信机递出。
「局长。这是从金伯利他们那没收的智能手机，⋯⋯交给您」
「⋯⋯这样啊，准备呢？」
「OK了。只是，已经有对策，请尽量拖延时间」
「知道了。全员，不要发出声音。要开扬声器」
取过保留状态的手机，麻利的发出指示的玛古达勒斯局长。紧张感在局长和队员之间游走着。从状况看来，好像是和金伯利背後的组织开始了接触。用到扬声器，是为了让浩介他们也能把握到状况。
在电话的对面，恐怕是一切的元凶的组织。因为金伯利他们没有报告结果和定时联络，终於直接来电了吧。
艾蜜莉的表情消失了，废妮莎也变回了凡妮莎，浩介的眼睛眯了起来。
在安装了专用器材的车辆货架上，戴着耳机的一名局员作出了Go的信号。玛古达勒斯局长点了点头，按下了通话键。
「国家保安局局长的夏洛＝玛古达勒斯。你是？」
『初次见面。局长殿。虽说是透过电话，但能和活着的传说对话真是荣欣。我吗，那样啊⋯⋯可以叫我奥丁吗？』
「⋯⋯以北欧神话的主神自居？巴萨克的名字也好，真是痛啊」
不知为何浩介按住了胸部。凡妮莎的嘴角在一瞬间翘了起来。但是，现在是严肃的时间，大家很好地无视了。
『真是毒辣啊。不愧是长期以来担任着这个国家安全的铁之女。虽说给了相当的军队，但果然对於金伯利君来说作为你的对手实在是沉重的负荷』
「无意义的话到此为止了。进入正题吧」
『游玩心都没有了还真是可悲啊⋯⋯嘛，也好。这边的要求只有一个。将保安局确保的艾蜜莉＝格兰特引渡过来』
艾蜜莉的肩膀打了个激灵。接着，卡鲁和索菲亚都紧紧抱着支撑着她。
「我会，接受那个要求吗？」
『不接受也不行哦。不然的话，整个城市都会诞生出狂战士啊。就像这样』
然後，
「啊、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夜晚的仓库街中响起了絶叫。无论是谁视线都扫向了猛然咆哮的来源。
在那里，是翻着白眼激烈抽搐着的金伯利的身姿。在他背後的手铐发出kichakicha的悲鸣，那表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退下！全员退下！远离对方采用半圆包围！」
队长的号令声穿啦，队员们一起行动。局员们都为了不成特殊部队的尊，浮现出焦急的表情迅速移动。
谁都理解了。金伯利那不寻常的样子，那是狂战士的变身症状。但是，那个表情都被困惑和疑问舖满。这是当然的。金伯利没有接种过【巴萨克】的药品。虽说被淋过一次後，只需要数秒就会狂战士华。但是，为什麽会在这种时间，被拘束了的金伯利出现了这种症状。
浩介和凡妮莎，为了守护艾蜜莉和格兰特家而逐渐移动到前方，金伯利那肥大化的肉体，强化了的肌肉，终於将金属枷锁拉断了。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哦哦哦！！！」
金伯利的样貌已经变得超越野性系之上了，以血红色的目光睥睨着四周。金伯利汇合忽然狂战士化了，那原因并不知道，但即便如此，眼前的威胁也不会变化。
所以，队长想要下达射击命令。
『金伯利君。感谢你美妙的表演。⋯⋯可以去死了』
「叽──、嘎！？」
自扩音器中发出的自称为奥丁的男人的，可以说是轻微的死亡宣告。下一个瞬间，像是见到猎物後要去袭击的金伯利，忽然夸张地痉挛了一下，发出苦闷的声音同时开始痛苦地挣扎。
谁都处於困惑之中，金伯利全身散发着白眼。发出恶心的声响变得更加肥大化。然後，在身高达到接近三米的瞬间，就像泄气的气球一般，一下子乾涸萎缩。
「⋯⋯这是⋯⋯过量摄取巴萨克？」
艾蜜莉呆呆地嘟哝着。在金伯利身上发生的症状，就像艾蜜莉诊断的那样，确实，是过量摄取巴萨克的结果。
「你到底、做了什麽？」
玛古达勒斯局长以没有感情的眼神看着迎来过分的结局的原部下，向手中的电话发出疑问。
『能预料到不是吗？这又不是什麽特别难的事。在通常量的巴萨克胶囊中注入浓缩了三倍界限量的胶囊的远程操作破裂型的小玩具，让金伯利吞下那个而已。没有特效药，只不过过量摄取後废弃罢了，仅此而已』
奥丁的话语，让几乎所有人都无话可说。轻而易举地说出悖逆人道的话语，简直就是外道中的外道的所作所为。但是，对於这种事情没有特别留意的必要，奥丁继续说了。
『那麽，我想应该明白了吧，拒絶交出艾蜜莉＝格兰特的场合，或许在哪条街上，忽然有谁狂战士化哦。担当国家安全的您，怎麽会作出那种愚蠢的事呢，我对此深信不疑啊』
「不会和恐怖分子交涉。这是国际常识」
『恐怖分子？你在开玩笑吧。我可是公司职员啊。只不过为了盈利而去竭尽全力而已。这是交易。作为谈判的立场，提出对双方有利的提案，这不是常识吗？』
「⋯⋯」
玛古达勒斯局长沉默了。对方这位男人，不会考虑为什麽要杀人。牺牲多少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泰然地舍弃一切。多年的经验述说着，奥丁那扭曲壊掉的价值观是真的。
一瞬的踌躇玛古达勒斯局长轻轻地张开了眼睛，那之中映出了浩介的身影。浩介也一动不动地与玛古达勒斯局长笔直相望。
顺便的，玛古达勒斯局长看到格兰特家。靠在女儿身旁的卡鲁和索菲亚，眼看这就要倒下的样子脸色发青，可以说是悲怆的表情。而当事人的艾蜜莉的话，
「⋯⋯」
「⋯⋯」
没有话语。艾蜜莉一瞬间视线从玛古达勒斯局长那移开，看向身旁的浩介。接着，在刹那之间，嘴角浮现出细微的笑容。然後，看回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瞳孔深处，寄宿着火焰。那是缠绕愤怒决意的火焰。那份炽热，确实地传达给了玛古达勒斯局长。
「可以啊。就把艾蜜莉＝格兰特交给你们吧」
卡尔和索菲亚露出絶望的表情发出抗议声，艾蜜莉压抑着自己。
『英明果断啊，局长殿下』
奥丁的声音有点起劲。那是处於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中渗出的优越感。
那之後，奥丁在传达了交付地点，交付的方法後切断了通话。
「探测呢？」
「⋯⋯抱歉。因为是替身卡所以逃脱了」
懊悔的局员，玛古达勒斯局长回以一句「是吗」。似乎并不怎麽期待。作为代替，那个视线对准浩介。
「然後呢？你要怎麽做？」
浩介耸了耸肩，接着回过头去看艾米你。两人都没有说吗。但是，浩介讪笑着点头，艾蜜莉没有丝毫不安地微笑着。
回头看向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浩介，发出无畏地笑容说着。
「对方特意地露出马尾。没有沉默的理由吧？攻守互换了。我是猎犬，他们是猎物。隆重地，开始惩罚时间吧」
凡妮莎也激动不已地斜着眼，玛古达勒斯局长深深地叹了口气，同时微笑着嘟囔。
「猎犬？我看是芬里尔吧。以神自居什麽的，稍微有点同情啊」
那份话语让听到的队员们都苦笑着赞同。凡妮莎则是送上「局长也说出了相当优秀的台词啊」这样的眼神。
⋯⋯总觉得，想要回家啊，玛古达勒斯局长这麽想着。


◎三文鱼即正义
这是太阳接近中央，能够在寒冷的空气中感受到温暖的时刻。
此时为午饭的时间带，街上的咖啡店因为公司职员和妇女们显得很热闹。
在其中一个咖啡店。和建筑物一样统一为木制的备用椅子，桌子。因别致的镇定气氛而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老店中，浩介他们就在那。
虽说店内很宽敞，但用着老店舖中珍稀的二楼。从玄关到店的三分之一的位置到楼梯处，从二楼的扶手上能够清楚看到一楼情况的构造。浩介他们坐在二楼的扶手附近的桌子。
「说到英国的话，做饭难吃的印象很强啊，不过，美味的店舖还是正常的好吃呢」
「浩介⋯⋯虽然不是说不行什麽的，正常地吃饭是想干什麽？明明是对方指定的地方⋯⋯」
浩介迅猛地大口吃着这个店的招牌之一的三文鱼三明治，艾蜜莉以困惑的表情喝着加入了牛奶的红茶发问了。
「不是很好嘛，格兰特博士。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平常心。不愧是浩介桑。湿了啊」
「帕拉蒂，请注意TPO，别因公然猥亵被逮捕」
咋一看，用认真整洁的表情随口说出猥亵事情的凡妮莎，在拍档的艾蜜莉吐槽之前，就收到了严寒的警告。那是以平静的气氛喝着红茶的玛古达勒斯局长。
昨天，和自称奥丁的黑幕联络之後，金伯利留下的终端发来了交付艾蜜莉・格兰特的时间场所的短信。
指定的正式这个地方。在白天人满为患的咖啡店交人让人感到意外，并附加上交付的人为玛古达勒斯局长这条指示，可以说是个好办法。
让艾蜜莉一个人到达指定的地方是惯用的方法，当然也会有警戒追踪措施的手段。然後，最令人担心的是有超过追踪措施以上的对策的情况。
是的，那就是保安局对艾蜜莉的抹杀行动。清楚【巴萨克】价值的保安局，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艾蜜莉交到敌人手上这种事难以想像，一定会想到最终手段的事态。
一个人到达指定的场所，被敌人回收的艾蜜莉，如果身上装的不是追踪装置而是爆炸物的话⋯⋯⋯老实说，光靠眼睛无法判断。就算是敌人，但也是暗地里工作的存在，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无情之处是最清楚不过的。
但是，像这样指定混入人群中，并且同席的话，就算是局长，也肯定无法拿出那样的手段。然後，在交付的现场，便能确认艾蜜莉身上有没有多余的东西了。
顺带一提，浩介和凡妮莎会同席是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指示。对方理所当然只指定玛古达勒斯局长作为交付人，「一不小心就带过来了啊。没办法呢？」似乎是想要作这种姿态。
「然後呢，热衷於三文鱼三明治是很好，周围的情况怎样了？Mr.AbyssGate（深渊卿）」
「浩介啊。好吗？我的名字是浩介啊，局长」
「啊啊，我知道了，Mr.AbyssGate。然後呢？配置的人员没有什麽特别的报告，有什麽奇特的人员混入吗？」
「⋯⋯刚才进入店里的灰色西装的微胖中年人，还有现在进来的随着感觉的中年女性。总觉得，只是来吃午饭的，不过有点紧张感」
不知为何说了几次局长都不改变称呼。意外地，可能是因为骄傲的部队被半毁而记恨。怨恨浩介的视线喝着红茶，同时没有丝毫不自然地对着袖口的通讯器催促待机人员注意。
艾蜜莉因那种往来轻轻地笑了，同时小吐了一口气。让紧张解放开来的呼吸。目光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点的浩介和玛古达勒斯局长眼光转向艾蜜莉。
「怎麽了，艾蜜莉。果然还是很可怕吗？」
艾蜜莉因为自己细小的变化被注意到而高兴着，对浩介担心的眼神回以比较平静的微笑。在那眼神中，毫无疑问，一看就能明白，有着絶大的信赖，以及那之上寄宿的特别炽热的心情。
「没关系哦，浩介。虽然是有点紧张，但是不可怕。有浩介你陪在我身边。那麽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啊？」
「嘛⋯⋯」
浩介冷淡着回应一句。但是，这并非毫不关心的表现，而是因为美少女投来的毫无疑惑的信任和好意而表现出害羞的样子，那微红的耳朵胜於任何雄辩。
顺带一提，格兰特家的人，现在在真正意义上在保安局的设施中保护着，在那里有着保安局的其它精锐，还有浩介的分身体在可以说是完全。在那种意义上，艾蜜莉心中的不安和恐怖的感情全无。
「我也不觉得可怕，浩介。信赖着，爱着你」
「给我等等凡妮莎！突然间说些什麽！那、那不是能轻率说出口的啊！」
凡妮莎用非常认真的表情若无其事地宣告着爱。艾蜜莉的红着脸吐槽，或者说是威吓。「不要对我的浩介出手！」似乎能听到这样的心声。
受到两个女性好意的浩介，想着应该在昨晚的纷争中好好说出没能说出口的事情──也就是说，是否传达心中决定了的最爱的恋人的存在这一事情而烦恼。不，这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但在哪个时间点说，这是个问题。
连续的一连串事态中，公开拉娜的存在会对艾蜜莉的心情带来什麽样的变化呢⋯⋯⋯这是应该提前告知的事情，以防在今後的事态中产生壊的影响和不可发生的事情。
浩介唔～嗯地烦恼的时候，看到因凡妮莎那毫无羞耻而直接（？）的告白而染红了脸颊，「呜呜，我也，应该好好说出来才好吗？但是，那麽害羞的事情！」侧马尾散落着烦恼的艾蜜莉，作出了要快点告诉她的明智决定。
「那、那个啊，艾蜜莉」
「什─麽，浩介」
只是打招呼就很开心了，能够看到艾蜜莉的脸正在绽放。当男女同时处於危机情况下时，有种在那时产生的紧张感会转变的恋爱感情的说法，在艾蜜莉的场合，这个说法简直是经典。不愧是冒失型女主人公。
对着那样子的艾蜜莉，浩介「唔」语塞了。在等待浩介话语的艾蜜莉的头上似乎看见了犬耳，在腰上则有着犬尾那样的幻觉（Ｇ：原来浩介是兽娘控）。两者都以嗡嗡的气势甩动着。简直就像是等待主人发令的忠犬一样。
──天才白衣娘，吊梢眼金发单马尾，抱Ｏ蹲防，漏圣水娘，逗眼属性，冒失女主。然後是，对於喜欢对象时的忠犬属性。
到底，属性还要加到什麽程度啊⋯⋯
说实话，笑眯眯地等待自己话语的艾蜜莉的身姿，非常的可爱有魅力。但是，但是啊，浩介下定决心开口了。
「那、那个啊，我、其实──」
「来了哦。青春什麽的先放在一旁，请小心！」
玛古达勒斯局长冷彻的声音打断了话语。浩介的脸颊发麻。艾蜜莉那因冒失而放松的表情马上也綳紧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和凡妮莎俯瞰着楼下。在那里有三个被黑西装和大衣包裹着的男人。因为戴着墨镜不知道表情，但从缠绕的氛围来看就明白不是一般人。懂行的人立马就能明白。那是习惯了穨废和暴力所缠绕上的沉重空气。
三个男人缓慢地环顾着店内，在注意到来自二楼俯瞰着自己的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视线後扬起了嘴角。接着，就那样子沿着楼梯上来。
「哼？局长啊，这是怎麽回事？」
「有什麽问题吗？」
男人中的一位，站着透过墨镜睥睨着凡・妮・莎提出质问，玛古达勒斯局长平静地回答，在发出鼻音的同时将腰靠在空的椅子上。另外两人在旁边桌子坐下。
男人不管就坐与否，目光都毫无顾虑地盯着艾蜜莉。艾蜜莉也毫不掩饰厌恶的表情，男人像是习惯那样哼了一下鼻子。接着不容拒絶地拿起浩介下单的姜汁汽水，将剩下的一口气喝光。
「嘛，怎样都好。这边只要能交出艾蜜莉＝格兰特也就没有怨言。但我想你应该知道，别考虑做什麽蠢事，包括追踪」
男人轻轻举起一只手。於是，下属的一个男人从怀中取出小型的机器。接着将它对着艾蜜莉。看来是调查发信机的精密仪器之类的。
同时，男人从怀中取出方形的像是打火机一样的道具，在发出叽的声响後打开了。里面没有点火装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按钮。
「真是有趣呢。被逼入絶境的人类什麽的，稍微给点诱饵什麽都愿意干。说着是在找新的营养剂实验对象的这种谎言，服入一枚小药丸，就连来这个店这种意义不明的指示也会坦率的服从」
嘴角扭曲的男人的台词让艾蜜莉咬牙切齿，凡妮莎的眼神中也透露出愠色。不用说，胶囊型的巴萨克的服用者就在这家店中吧。并且，男人手上的打火机型起爆装置，能够破壊胶囊，让对方化作无法复原的狂战士。就在这个白天人多的店内。
男人感受到艾蜜莉和凡妮莎的怒气，装作像是恐惧那样特意颤抖着。
「你是奥丁？似乎不是那样呢。然後呢，带走格兰特博士是想要做什麽？在她完成解药之後引起【巴萨克】的瘟疫，从中赚取巨大的利益⋯⋯在那个时间点就露出马脚了哦？在里之世界，不管哪个组织贩卖情况都一样。想要逃过保安局吗？」
「谁知道呢。那可不是我等末端该知道的事情。那是老大的判断、那麽，让我们停下无意义的聊天。是时候该告辞了」
男人视线看向确认有无追踪装置的男子。在结束了精确检查後的男性摇了摇头表示什麽也没有，男人满意地点了点头将手放在艾蜜莉肩上。艾蜜莉一个激灵，那并非因为惊讶或者恐怖，只是单纯的因厌恶感而颤抖。
凡妮莎的手不由自主地握紧拳头，男人看到这点像是炫耀那样展示着手中的打火机型起爆装置。
展示着──
「咕呼」
「噗嗤」
「呵呵」
凡妮莎不由得喷了出来。艾蜜莉捂着脸，肩膀不断地颤抖着。而且珍奇的是，玛古达勒斯局长也露出了细微的笑容。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一个带有似乎无所不能的优越感的表情的男人，手中拿着的是⋯⋯
是三文鱼三明治。
而且还被啃咬得和打火机一个尺寸，大概一口大小的三明治。周围附着留下的漂亮齿痕。
「！？」
男人不禁发出惊讶的声音，那份三文鱼三明治掉落在地板上。然後踢倒椅子站了起来，後退到离玛古达勒斯局长她们一两步的距离。
「你丫，开什麽玩笑！」
马上明白了，这是不知何时被调包的吧，而且犯人是不知为何会在场的凡妮莎吧，於是想从怀中取出什麽。恐怕是预备的起爆装置。
男人快速地拿到并将它伸出。
嗯，一口大小的三文鱼三明治。
「为什麽啊！？」
再次听到艾蜜莉，凡妮莎和玛古达勒斯局长发出的「呼呼呼」的喷笑声，男人因羞耻与混乱涨红了脸。
「喂！用预备的！将一号和二号引爆！」
男人向第三个男人下达命令。看来第三个男人也持有起爆装置。预备中还有预备。真是充分周到呢。
原本应该回应男人命令的第三个男人。不知为何
「喂。听到了吗！？快点──你、你这家伙为什麽在吃着三文鱼三明治啊！？」
是的，第三个男人的口中被塞着三文鱼三明治。男人激动地抓着因低垂下头而让三明治的调料滴答滴答淌下的不下的肩膀，用力地晃了晃。
於是，像是脱力那样的第三个男人抬起了头，三文鱼三明治填满了嘴，眼睛翻白。男人不由得发出「啊啊！？」的惊愕声音後退，在背後传来咚的声音後回过头。
在那里的是，
「你也是三文鱼三明治啊！？」
果然那是嘴里塞满了三文鱼三明治的部下，翻白眼倒下了。而且不知为何还保持着双手放在胸前那样像是在棺材中的状态。
「什麽啊，发生了什麽──」
「很简单啊？这个店里的三文鱼三明治很好吃啊。所以在吃了後的瞬间升天了。仅此而已」
「哈！？」
从正後方传来的不知是谁的声音，男人咻地转身反应过来。在那里是优雅地（？）大口嚼着三文鱼三明治的浩介。已经半深渊化的他，保持着原来的服装戴上了墨镜。
看着异样氛围的陌生日本少年，男人凝固了，而浩介则向离这边有点远同时因为这一连串骚动而呆滞住的年轻女店员徵求同意那样询问「是这样的对吧？」
忽然被套话的女子店员用嗡嗡的气势摇着头「咱家的三文鱼三明治没有那麽美味啊！」这样强烈地否定。一定是：单纯的三文治怎麽可能让人升天啊！这样的语气⋯⋯
女店员意外地大声，在一楼不知道发生了什麽的中年男性店长额头冒出青筋仰望着，看来没能好好传达那份含义。真担心她今後。
「以、以为做了这种事情就够了吗？拿着起爆装置的可不只有我们哦？现在，在这里──」
「在这里监视着的五个人吗？还是说是那些透过设置在店内的隐藏摄像头看着这里的人们？如果是说他们的话，正在局员们的温柔呵护之下，躺在特制的旅馆吧。大家都睡得很熟呢。一定是因为每天的工作都过於繁重了吧。真的不是黑心企业吗？」
「怎、怎麽可⋯⋯」
男人狼狈地从口袋中取出通信机。
⋯⋯拿出来的是三文鱼三明治。
另外，让监视着这个店外的敌方昏倒，当然是浩介的分身体干的。在昨天晚上，浩介全力开启隐身探寻店内的隐藏摄像头，局员们沿着通信回路查明监视者的居所。
浩介在寻找隐藏的摄像的时候，姑且是在看看店员在干什麽而监视的敌方，有时，摄像中会映出黑影，「幽、幽灵啊！我第一次看到！」还有「骗人的吧⋯⋯我明明什麽都没感觉到」，以及「阿门、阿门！」这样天翻地覆般的叫喊。
在浩介普通地进入房间时，也还在反复地播放录像，
「将这个带到电视台的话，可以得到很多奖金吧？」
「等、等等啊。这是真的幽灵对吧？我听过啊。有在研究这种东西的糟透的人啊」
「啊啊，我也听妈咪说过。在世界上，有很多沉迷於此的超自然集团，要小心啊。即使看见了，如果不闭口不谈的话。会被那群家伙带到不知哪里，作为黑魔术的祭品啊」
「真的吗⋯⋯里组织，真可怕啊⋯⋯」
像这样子不知为何在吵闹着。「不不，虽然成分不同，但你们也是里组织的成员吧」，浩介想这样吐槽也做不到。
接着，浩介的恶作剧心忽然燃起，引起了许多他们无法认知的奇怪现象。不知为何打开的门，从窗外传来的敲门声，在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渐渐消失，在监视摄像机的人陷入恐慌的时候在显示器用魔术写下「下一个就是你了」，到了最後，用钢丝缠上脚将他们拖到室外。
看着发出悲鸣向自己伸出手，但是却不知被什麽拉入到空虚的走廊深处的同伴的身影⋯⋯那表情透露出心灵创伤。
而且，在旁边监视着的局员们都聚在一起爆笑着。玛古达勒斯局长双手掩面发出叹息。
敌方全体陷入了恐慌的深渊之中，紧接着将他们完美捕获的浩介，受到了局员们「吖哈！」的击掌欢迎，「真的，想回家啊」这样嘟哝着，可以看出她真的很累。
啊啊，想起了昨晚头痛的事情啊，暂且不提远目了的玛古达勒斯局长，不知何时同伴已经全灭，手上除了三文鱼三明治外什麽都没有的男人，流着冷汗後退。
「嘛，不用那麽慌张。还想让你当向导来着。所以随随便便回去的话会困扰的哦」
「哈，向导？到老板那里去吗？哈哈，没用的。我什麽也不会说的哦？这边可是清楚明白老板的可怕之处啊。背叛的话会品尝到怎样的地狱呢⋯⋯死的话会更好吧」
「这样啊。但是，如果是你的话一定会好好地带领我们的呐。我确信着。总之，给这个店添麻烦了啊。能到那边去好好和我们谈谈吗？」
浩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嘴角浮现出笑容。看到那样子的男人叫叫嚷着「可恶啊」，从二楼平台上跳了下去。因为楼梯的道路被浩介挡住了，但像是一层楼的高度还是能解决的，是这麽想的呢。
但，浩介没有对此感到意外。
「深渊秘仪流体术──无回的暴食之宴（三文鱼三明治最棒了）」
「呣哈！？」
在背後的浩介一瞬间就在口中填满了三文鱼三明治。男人挣扎着，但处於被身後的浩介完美地反剪着的状态，逃跑也好吐出来也好什麽都做不到。
男人陷入了半恐慌状态，挣扎了一阵子，不久便翻白眼脱力倒下。三文鱼三明治的调料自男人的嘴角滑下。
「唔，果然啊，这个店里的三文鱼三明治好厉害啊。人一瞬间就升天了啊」
看着倒下的男人，浩介满意地点了点头。店里的人不管是谁心里都想着「不，这只是普通的窒息吧」。然，谁都没有说出口。因为，太可怕了啊。
这几天，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叹气显着地增加了，在发出更深的叹息後，向部下发送信号。赶来的部下迅速回收了三个男人，而且很有礼貌的引导着疑似服用了【巴萨克】的客人。
店内因为忽然发生的抓捕而动荡着，艾蜜莉走向跟在玛古达勒斯局长後面离开店的浩介，以微妙的表情发问了。
「呐，浩介。为什麽拘泥於三文鱼三明治啊？喜欢吗？」
「嗯，喜欢」
「这、这样啊⋯⋯」
当然，浩介的回答是对三文鱼三明治的。但是，面对面，认真地说出喜欢的浩介，让艾蜜莉的脸变得通红。侧目着那样的艾蜜莉，浩介下了楼，然後像是某味的宝Ｏ箱的美食记者那样介绍这个店的三文鱼三明治是有多美味，附带解说说明。
在浩介离开了这家店以後，这个店的三文鱼三明治的销售额获得爆炸性的增长⋯⋯这就是题外话了。
～～～～～～～～～～～～～～～～～～～～～～～～～～～～～～～
月亮完全被云层遮蔽的夜晚。暗无天日的黑暗世界，在人工光源照亮的高层建筑。如果是普通的公司的话大多数员工都回家了，光线也会变少，但这栋大楼每一层都溢满光亮。
在那高层建筑的入口部分，最上层附近的外墙上，有一个标着公司名字的招牌。公司名为【Gamma制药公司】
在那个【Gamma制药公司】的後侧出现了一束汽车的前灯光。汽车在铁栏门前被门卫阻拦。那个门卫看了看驾驶席上男人的脸，再看了看身份证。
门卫似乎是熟人，「虽然不是研究员，但这种时间还是辛苦了啊」苦笑着说着慰劳的话语，拿到身份证在警卫室读卡後放行了。
驾驶席上的男人耸了耸肩，「是代表的勅命。没法抵抗啊」拿回了身份证。那时，看到了後座上的任务，门卫惊讶地挑起了眉。
驾驶席的男人说着「这位，虽然看上去是那样但可是天才的博士大人啊。可是我们公司的秘藏宝石啊」，注意到在谈论自己的後座上的白衣单马尾少女向门卫展现微笑。
美少女亲切的微笑让中年门卫的表情变得笑眯眯得。「真是年轻啊，在这种时间别太勉强自己了啊」伴随这样的话语退下了。
骑车离开了们，就那样消失在地下停车场的入口。
在地下停车场的一个角落停下的车上，驾驶席的男人和白衣的少女──艾蜜莉下了车。
「这里，真的是黑幕的所在地啊。不是英国前五的大企业吗」
「你不相信啊，大小姐。我说过我是这里的代理──盖斯＝温特沃克斯的直属吧」
「请闭嘴。我不是在和你说话」
「⋯⋯哦」
被尖刻的回答的男人不高兴地坦率退下了。他是吃下浩介秘仪後眩晕的男人──伍迪，保持着不高兴的脸催促艾蜜莉。
跟随温特的带领，进入没有员工证就无法使用的专业电梯。这个高层建筑一共六十六层高度超过两百米。高速电梯中能看到外面稍远的城市的夜景。随着高度的上升景色不断映照着。
「真美啊⋯⋯」
「啊啊，那个景色是──」
「我不是在和你说话」
「⋯⋯呜嘶」
伍迪再次收到尖刻的回答。看着外侧眼睛闪闪发亮的美少女，以及身旁不高兴表露无遗的男人。何等超现实的画面。
不久，发出了叮的声音，这代表电梯到达了最高层。听到声音回过神的艾蜜莉转身，跟着已经出去的伍迪。经过数个转折点，穿越几个房间，通过数个电子锁，到达一个刻着公司名称的沉重的门扉。
伍迪走到两开的门旁的显示器，按下按钮。
「老大，我是伍迪。就像联络的那样，刚刚到了。带上了格兰特博士」
『终於来了啊。现在开门』
社长室的门是从内部打开的构造。伍迪和艾蜜莉等待着房间主人打开门扉。
噗咻，响起了像是空气泄露的声音，门打开了。二个人，伍迪带头进入。接着背後的门马上关闭。警戒心相当强的对手啊，透过这一点，艾蜜莉在内心如此评价。
视线回到前方，在奢华的椅子上深深地坐入了一名三十出头的男人。纤细的金发男子。像狐狸那样眯着眼，不检点的松弛嘴角，和大企业的社长不相称的轻浮感觉。
但是，在看到伍迪背後的艾蜜莉的瞬间，仅仅看着那微睁的眼睛深处，艾蜜莉不禁後背发凉。
像蛇那样，让人这麽想着。那是盯着老鼠般的，蛇的眼神。不能被这轻浮的外表欺骗了。这个男人的深处，充满了狡猾和恶意。是的，那个瞳孔中有着让人无条件相信这点的讨厌感觉。
艾蜜莉不由得停下脚步，盖斯笑的更深了。仿佛没有人情味的恶心笑容。艾蜜莉不知不觉咽了口唾沫。在前方的伍迪喉咙同样发出了声音，可知那种感觉是有多可怕吧。
「呀，艾蜜莉酱。终於来了啊。我的公司欢迎你」
盖斯站了起来，绕过大桌张开双手欢迎。接近的恶意团块让艾蜜莉不由得後退，但在注意到这样的自己後，咬紧牙关忍了下来。
接着回到了原先站着的位置，翘起猫眼回以威吓的视线。
盖斯一瞬间露出意外地表情，但马上，眼神中不在隐藏嗜虐心。
「真棒啊，就应该这样啊。这种眼神的女孩子我可是最喜欢了啊。怎样啊？艾蜜莉酱。要不别只当我们的研究员，还成为我的东西如何？你所期望的一切我都能给你哦？」
「然後，理所当然的，反抗的话就让我痛苦，想让我自己说出这种话啊！要那样的话先去整个形。将缺德恶劣表现在脸上如何？」
虽然有些许颤抖，艾蜜莉当当正正地猛烈回击了。伍迪的表情有点惊讶。盖斯的表情则变得像是眼前的果实变得越来越美味那样。
「真是过分的说法。但是反过来说。那个态度能持续到什麽时候呢，啊啊，乐趣增加了啊」
「你的恶心言行怎样都好。那麽，你是奥丁对吧？」
艾蜜莉厌恶地提问，盖斯在靠近後点了点头。
「啊啊，就是那样。我是奥丁。嘛，这是个开玩笑的名字而已。真名是盖斯＝温特沃克斯」
「就是你⋯⋯偷走了【巴萨克】吗？将服用者放到街上？」
盖斯的指尖抚摸着艾蜜莉的脸。那个触感让人想吐，但艾蜜莉在确认。你，是不是一切的元凶。
「可以这麽说，但也不能这麽说」
「什麽意思？回答我！」
「呼呼，真是强气啊。就像可爱的猫咪一样」
盖斯态度暧昧地岔开了艾蜜莉的质问，蛇眼闪耀着光辉。将手放在艾蜜莉那纤细的脖子上。当然不会来掐死这一出，不过，恐怕，这种程度会让艾蜜莉的脸变得痛苦。
盖斯的手凝聚着力量，艾蜜莉紧紧皱着眉头，然後，盖斯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愉悦⋯⋯
「⋯⋯你打算干什麽？」
「到此为止，我看不下去了。那个手，能从大小姐那拿开吗？」
将抓着自己的手强行拉离艾蜜莉的是身旁的男人──伍迪，盖斯投以可怕的眼神。部下意想不到的反抗态度，以及对艾蜜莉的「大小姐」的场合灯虎，让该死的瞳孔带上危险的光芒。
「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吗？还是说，虽然觉得不可能，被这个孩子欺骗了？」
「怎麽可能，对方可是大小姐，不可能那样的吧。而且，我作出一切觉悟了啊」
啪的声音，盖斯甩开了伍迪的手，从怀中随手掏出手枪对准伍迪，同时，啪叽地打了个响指，在房间各地设置的隐藏门中，武装的男人们出现将枪口对准伍迪。
但是，理所当然的知道房间里有待机的护卫存在的伍迪没有丝毫动摇。
「作出觉悟？怎样都没法理解啊。你到底发生了什麽」
「没什麽特别的。硬要说的话，就是找到了比这里的待遇更好的地方。微不足道的上班族，肯定会选择跳槽到条件更好的地方不是吗？」
「嚯。原来如此，欺骗的那边是保安局啊。到底给了多少呢？啊啊，不是那样，没有想过出比那更高的条件让你回来的想法，因为你的结局早已定下了」
「就算说了我也不会回来哟。要说为什麽，那可是你没法准备的报酬啊」
「⋯⋯那种程度的金额吗？回答我，到底有多少」
那是连英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董事也无法准备的报酬。听到这个，盖斯的表情带上了些许的兴趣。到底，保安局那边用什麽话语夺取了自己的部下呢。
看到盖斯那样，伍迪的嘴角上挑，骄傲地，得意地，兴奋得不得了！保持那样子，说出了报酬内容。
「库库，听到了别被吓傻啊！因为，那可是一年份的，极品的三文鱼三明治啊啊啊啊」
「⋯⋯⋯⋯⋯⋯⋯⋯⋯⋯⋯⋯⋯⋯⋯⋯⋯⋯唉？」
盖斯陷入了混乱。不知不觉，凶恶的气氛散开来，因「没有听错吗？」而纳闷。他的护卫们也同样。
在混乱之中，知道事情经过的艾蜜莉，仍旧是微妙的表情，再次问起和在咖啡店时同样的问题。
「呐，浩介。为什麽拘泥於三文鱼三明治啊？有那麽喜欢吗？」
听到艾蜜莉呼唤着不熟悉的人的名字，盖斯惊讶地看着。
但在下一个瞬间，便猛然回头。
「啊，嗯。老实说，我也觉得这个暗示过头了」
护卫们也扭过头。
在那里的是，不知何时坐在社长椅子上，在苦笑的同时搔了搔脸颊的黑装束少年。


◎成为出色的…村人吧
以壮丽的夜景为背景，黑衣的少年坐在社长椅上。
这个光景，甚至令凯西斯大吃一惊，哑口无言。周围的护卫，全都是直属於社长的保安，虽然平时不管遇上何种情况都能够冷静而迅速地应对，但现在他们却甚至连枪都没举起来，只能摆出一副傻脸。
「艾蜜莉，来这边」
「嗯！」
浩介招一招手後，艾蜜莉便高兴地跑过去。明明外表像是一头猫，但却能从她身上幻视到狗耳和狗尾巴。不停地挥舞的狗耳和狗尾巴，堪称是小狗狗艾蜜莉的特徵⋯
艾蜜莉发出可爱的脚步声绕过巨大的桌子，然後依偎在浩介的身旁。
之後，就像是想说我怎麽能被留下！似的，伍迪慌张地跟随艾蜜莉，然後站在浩介的身後，和艾蜜莉方向相反的一边。
⋯⋯光明正大地坐在社长椅上，让美少女侍候自己，还让神情可怕的男人站在背後。
不管怎麽看，浩介都散发着满满的黑幕的气息。该说真不愧是魔王的右腕吗。
「⋯⋯你是甚麽人？是从哪里进来的？」
最快恢复平常心的凯西斯以愤怒的眼神看向坐着自己座位的浩介并问道。
他的疑问很理所当然。能来到这个代表执务室的路线，就只有艾蜜莉等人坐上来的电梯。那个电梯里当然也装备了监视摄影机，而影像会传送到代表室中。通往代表室的路上也存在无数个监视线摄机，当然代表室门前也不例外。
凯西斯自己也有确认过有没有错失，如今才将枪口指向他们的保安们也理应有在代表室暗门後的监视室的颢示器上检查过。
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浩介的存在。
凯西斯以外的所有人，要进入最上层的这间房间，就必需通过这对只能从内侧打开的门扉，一旦门闭上，这房间就是完全的密室。空调管道的空间不足够一个人钻进去，从窗外侵入更是不可能。
在凯西斯等人看来，浩介就真的是冷不防地冒了出来。
不过，浩介对他的问题的回答却十分单纯。
「甚麽从哪里进来啊，不就是你放我进来的吗。就从那对门」
「不可能。我并没有⋯⋯」
「嘛，我就是有点不起眼啊。就算你没发现我，我也完全不在意。真的完全不会在意啊？」
浩介耸肩道。姑且，今次全力地用上了隐形，还在监视摄影机的死角位中潜行，因此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是真的没在在意。在他人没注意到自己的时候，会说「我没在意啊？我，完全没受伤的说？」这种藉口纯粹就是已成习惯。
凯西斯很当然地并没有相信浩介的回答，他认为浩介是没打算说出自己的手法，在整理了一下领带後，便以矫揉造作的态度转换话题。
「⋯⋯也罢。话说回来，霸道地坐在我椅子上的你。你是谁？你看起来是日本人，而且也不像是所属於保安局⋯⋯但你有实力只身潜入到这里。难道说，『Ｊ・Ｄ机关』的特工中，还有日本人的少年吗？」
凯西斯摆出一副明颢对自己的座席被占领感到不快的表情，说出自己的予测。的确，那是最有可能和真实贴合的可能性。
「嘿，Ｊ・Ｄ机关不是说是『不存在的组织』吗⋯⋯不是很普通地受大众所知吗」
「普通人不会有机会知道啊。可是，在这个世界立场高贵的人之间，这是一个周知的事实。干这行的人必须要最大限度地注意保安局局长和情报局局长，还有这两人所率领的『抺消机关』」
「嘛，黑社会头领的话，会被些甚麽组织碍好事也不是甚麽奇怪的事。从摆在面前的事实也不难抓到其存在吧⋯⋯不过，就连机关的名字也暴露确定没问题？」
从戴在浩介身上的对讲机中了解到现场情况的玛古达勒斯局上，在和现场稍微有点距离的监视车辆中耸肩道。
『就是所谓的公然的秘密。有了某种程度的名气，也能成为一种抑止力』
听到对讲机传来的回答，浩介「原来如此」点了下头。凯西斯从那样子察觉到浩介在和外面的人通话，确信他是保安局的人。
实际上，其实他是某个更恐怖的集团的先兵⋯⋯
「哼嗯，该说真不愧是国家保安局局长吗。居然能在那个情况下笼络敌方，还送来一个技术高超的特工⋯⋯⋯但是，不得不说你这样有点太轻率了」
凯西斯语毕後，便从怀中取出一个手机，在画面上滑了两下。
「啊啊，又这个吗。这是【狂暴药】的起爆装置吧？」
「哼哼，你不是还挺愽学的吗。只要我按下这按钮，就会有大量的狂暴药在几十条街中大暴一顿。啊啊，还有我要订正你一句话。这的确是『起爆』的按钮，但这末端本来是用来『解除』的」
「⋯⋯原来如此。来这房间之前我也有在想了，还真是谨慎啊，你。这东西，不一定时间输入密码解除起动状态的话，就会自己起爆吗」
「你还挺聪明啊。正如你说。因此，抢走这个，或是杀掉我都没有意义。反而会成为前所未有的悲剧的开幕礼吧。担任国家保安的人能够让这发生吗？」
凯西斯眼神如蛇般狡滑地嗤笑道。恐怕，解除用的密码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吧。看样子就算逮补他也不打算开口，而一旦杀掉则确实会演变成大惨事。
以狡滑作自己卖点的凯西斯对自己在於压倒性优势一事深信不疑，单手举起生命线的手机，将另一只手有如诱惑他人般伸出。
「那麽，艾蜜莉。来我身边。如果你不想经由己手诞生的东西在这国家制造出大量的牺牲者的话」
「唔，你这人渣」
艾蜜莉受浸醉在愉悦中的凯西斯注视而起了鸡皮疙瘩，她毫不隐藏自己嫌恶的表情咒骂凯西斯。但凯西斯彷佛也对此感到愉快似的，更多了一分笑容。
「对了。虽然你注定成为我的东西，不过把不速之客招进来还是需要惩罚呢？来我这里，交下誓约的吻吧」
「你，你在说──」
「哼哼，看来，那位少年特工对你而言是个特别的存在。那麽，作为决别之证，让你在他眼前和其他男人接吻，也算是个精彩的惩罚吧？」
简直就是人渣中的战斗机。让他人屈服於己，让其沾满屈辱与耻辱，对这个男人而言就是最幸福的事。他人的不幸就是这个男人的粮食吧。他在脑海中描绘着充满他人不幸的未来，流畅地滑动舌头说话。
「啊啊，顺便在大概会哭出来的你面前拷问他也不错呢。然後，让无法再忍受苦痛的他说出──『艾蜜莉随你怎麽搞都好了，求求你饶了我吧』。想像一下艾蜜莉那时候会摆出甚麽表情我就──」
「三流的恶人废话特别多这句话原来是真的啊」
一把平静的声音传入了神情恍惚地喋喋不休的凯西斯耳中。那把声音就有如已经无言以对般，就有如对微不足道的存在说话般，令人感到一种乏少感情的无关心。
凯西斯以怀疑的眼神看向在这情况中也毫不焦虑的浩介。
「你说我是三流的恶人？」
「啊啊。不知道是因为自以为占了絶对性的上风，还是原本就是这副样子，不过在这个情况还能这样玩的你，毫无疑问就是个三流」
「⋯⋯」
凯西斯沉默不语。他转动头脑，确认自己的优位有没有受动摇，自己手握一按下去便会令悲剧即时开幕的按钮，只要一出手便会一小时之内自动发生的悲剧，这张手牌威力并没有小得会简单沦为弃牌。
凯西斯得到了虚张声势这一结论，此时浩介缓慢地站起来向他说道。
「魔王云，王牌这种东西是要量产的⋯⋯你又如何？」
「甚麽？魔王？你到底在说甚───！」
凯西斯虽对他的话语感到讶异，但刹那间後他便睁大眼睛，失去言语。
因为毫无预兆地，浩介出现了在自己的眼前。
凯西斯虽立马後退，但下一瞬间，他的视界反转，思考落於混乱当中。但马上一阵强烈的冲击渗至他的後背，令他将想说的话倒吞回去。
他在混乱和痛苦中看向周围尝试理解发生了甚麽事，但进入视界的就只有天花板和LED灯。然後，他便理解到自己是被叩在了地板上。
「你，你这家伙，城市变成甚麽──」
「嘛，这之後在说」
凯西斯痛苦地，不可置信地挤出了话语，在一句语气轻挑的回答还了回来的同时一个鞋底赌塞了他的视界，然後他的意识便被强烈的冲击斩断了。
所有声音都急速地离己而去，虽似乎听到了枪声与怒号，以及悲呜⋯⋯但凯西斯甚至没有时间意识这些声音，便被黑暗吞噬了。
～～～～～～～～～～～～～～～
「噗哎！？哈，甚，甚麽事！？发生甚麽──咿！？」
突然，一阵疼痛和冲击窜上凯西斯的脸颊，令他醒了过来。他对背脊与脸颊的钝痛皱起眉头，重新整理自己混乱的脑袋。
但是，当模糊的视线变得清晰时，他便发出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悲呜。
不过，会讥笑他的人，恐怕世上并不多吧。毕竟，令凯西斯发出悲呜的原因，就是这麽异常。
「这，这是甚麽！？你们到底在干甚麽！？」
凯西斯以无法隐藏混乱的声色大叫道。他视线的前方是自己相识已久的部下们。
⋯⋯只不过，异样的是他们全都各自摆出了香喷喷的姿势。
他们是刚才还在房间里的凯西斯直属的护卫。其当中的一人，提起单脚，将两手向水平上方大大地扩展开来。这雄大的姿势看上去就有如荒鹰起飞。
其中又一个人，大幅张开双脚，腰部下压，单手架在腰间旁，另一手则与其交叉状斜摆。这姿势看上去就像是要变身成戴假面的战士似的。
其中又另一个人，腰稍微向前弯，右肩稍微向上挺，右手向下摆，张开左手五指覆盖脸颊。腰部的角度有种说不出的性感。这姿势看上去就像是能从背後放出些甚麽东西似的。
混入混乱之极的凯西斯大声向他们呼喊，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所有人都戴着大阳眼镜所以看不到他们的眼睛，不过看无反应这一点，说不定他们全都失去了意识。再仔细地看一下，凯西斯发现摆出多种姿势的他们的手脚上缠上了极为幼细的丝线，就有如操线木偶似的把他们吊起来。
同时，凯西斯也注意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固定自己手脚的同样也是极细的丝线。
「我说，浩介。其实有需要这样做吗？」
「⋯⋯要问有没有必要，的确是没必要。真糟糕，深渊卿居然这麽简单就出来露脸了。说不定我已经没救了」
在异样空间中传入耳中的轻快的对话，令凯西斯回过神来。他看向声音的方向，马上就在自己身边确认到几个人影。
其中的三人，是刚才也在房间里的浩介和艾蜜莉，还有伍迪。但是，除了这三人以外，还有另外三人。
「真不愧是浩介。在战斗中也不忘何为『美丽』。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的确，仅仅几十秒就压制敌人，在叫我们过来的几分钟就做出了这麽多作品出来这点真的只能用厉害来形容。虽然我已经很想回家了」
「啊哈哈哈，被灌了些不知甚麽东西後活过来虽然是好啊⋯⋯⋯甚至能让局长心力疲累的事件对我来说果然负荷太重了吧。我真想继续晕下去⋯⋯」
一个是一脸沉醉地称赞不知为何正在失落的浩介的凡妮莎。一个是眼神已死，决死不看向摆姿势的男人们的玛古达勒斯局长。还有就是被强灌异世界制的回复药，总之先回复到能活动的艾伦。
至於艾伦为甚麽会在这里，本来艾蜜莉是想要他直接扯着那张变形的脸退场，但玛古达勒斯局长又说「怎能够让这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的笨蛋继续休息。让他像个拉车马般工作吧」，才没办法地让他回复。
话虽如此，伤口离完全回复还很远，就只是让阻碍说话的肿瘤消退，再修复了下颚和脸颊的骨头，而碎裂的牙齿和脸上鼻上的裂伤则一成不变。像就是木乃依似的脸上绷带一圈又一圈的艾伦令其他人看了也觉得痛，但会在意这种事的人这里一个都没有。
顺带一提，有关令艾伦恢复的异世界制回复药（市贩的一般回复药的最高级品），浩介很完美地敷衍了过去，向其他人说明是自己的能力，其他人就总之先当真的有这种能力而不再深究了。
而艾蜜莉则对眨眼间令骨折回复的力十分在意⋯⋯⋯当然，这没有治疗狂暴化的人的力量，浩介将这点告诉她，对她说详细的之後再说明後，她便坦率地退下了。
「⋯⋯这还真是，国家保安局局长殿下居然会亲自光临敝公司。我感到十分光荣。不过，你还真是走了一步烂棋。终究就连女杰也逃不过歳月的摧残吗？」
凯西斯在讽刺中言外地表达狂暴药将会被解放。他的表情也在嘲笑玛古达勒斯局长。
态度看上去似乎很有余裕，但其实只要注意一下就能发现他眼角边在痉挛，声音也在发抖。原因不说也能知道了吧。
因为，在视界中一有大群姿势超羞耻的部下们在啊！
「Mr.深渊。之後就交给你了」
「所以说我名字叫浩介啊」
玛古达勒斯局长对凯西斯的话语没带多少分兴趣，将视线投向浩介。浩介在委托她订正自己的名字後长叹一声，在凯西斯面前飒爽地放下一张椅子。
浩介坐在靠背板面向凯西斯的那张椅子上。在靠背板最上的搭脑上搭上双腕，正面望向凯西斯。
「Mr.深渊⋯⋯⋯这就是你在机关的行动名称吗。哼哼，我记下了。我一定会把你查得水落石出。然後，将你重要的东西全都──呜啪啊啊！？」
「你在向谁说话？给我知道分寸」
凯西斯开口诅咒浩介，但成为了深渊卿信徒的凡妮莎马上向他蛋蛋送了一记飞踢，使他发出了奇怪的悲呜。他其实是想在地上打滚吧，但他被绑在椅子上动不了，结果只能震颤着强行忍耐。
「啊～，凡妮莎。我来干，好吗？」
「万分抱歉。看到他在小瞧浩介，就不禁血气上脑了」
那总是冷静沉着的凡妮莎到底去了哪里。明明她不是一个被挑拨了就先向阴部送上一记飞踢的人⋯⋯（Mcb：看着平常那样子，求冷静沉着的定义）
艾伦和伍迪都被吓得脚尖朝内地後退，而浩介则重新向苦闷的凯西斯面对面。
「那麽，凯西斯。把你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吐出来。解除密码自不用论，还有事情的发端，今後的计面，还有所有偷回来的【狂暴药】的所在」
「难，难道你以为我真的会说出来──」
「会说啊。我说了吧。还没明白现况的是你。为甚麽我一句话都不说就把拿有王牌的你抓起来。为甚麽伍迪会投靠我。你难道没有想过吗？」
「你⋯⋯」
当然，他也注意到当中不自然之处。很难想像，也不想想像部下会被一个三文鱼三明治勾引而背叛。也同样很难想像保安局以拷问自己这种不确定的方法来赌上大批国民的生命。
但是，即使如此，自己手上有大批国民成为了人质这一絶对性的优位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只要自己不把情报暴露出去，保安局最终还是只可任凯西斯割宰。无可否定这个意识抑制了凯西斯对不自然之处的危机感。
「其实这个我之前也有说过。所以说你就是个三流啊。老实说今次的黑幕，嘛，我没怀疑过你不是黑幕，但也觉得有其他存在站在你背後。就像是把这大企业代表之座捧给你的人⋯⋯之类呢」
凯西斯的表情没有变化。眼神中也没有动摇。呼吸也没有半丝紊乱。但是，他也没有讽刺浩介。仅仅如此，就足够令浩介确信自己是对的了。
最先知道【狂暴药】的存在，并将其偷出来的恐怕别有其人。凯西斯需要有契机才能知了【狂暴药】的存在。
同时，凯西斯狡猾且心狠，无疑是个优秀的男人，但他的能力却不足够一手挺起浩介所猜测的敌方组织，从这点来看，这个【Gamma制药公司】并不是元凶这一推测也十有八九是对的。
浩介在脑海中这样想着，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像是被细縄吊起来的五円硬币似的甚麽东西。大小就和五円硬币没甚麽差别，而材质则看似接近琥珀色的水晶。在中心处开了一个圆形的洞，而细縄则穿过了那里。
曾经见识过这东西的玛古达勒斯局长等人都摆出了一副微妙的表情。
「⋯⋯我不知道你想干甚麽，但若你不解放我，就会有许多国民因此而死。不管你对我做甚麽，我絶对不会泄露任何一点情报」
「世界充满了不讲理。难道你自己站在对人不讲理的一边，就把这点原则也忘了吗？」
这样说着，浩介开始摆动细縄。在凯西斯的眼前，五円硬币水晶开始摆动。
浩介「咳咳」假咳一声，调整坐姿，缓慢地问口。
「你变得越来越～奇～怪～，你变得越来越～奇～～怪～～」
「???你到底在说甚麽⋯⋯⋯难道是脑子烧了吗啊啊啊嘿哎哎～～」
在凯西斯眼前，五円硬币水晶有如钟摆般有规则地摇摆。从水晶後还有人有咏唱出奇妙地拉长发音的古怪咒文（？）。再加上看起来微妙地害羞的浩介那样子，令凯西斯怀疑浩介是否疯了。
但马上，凯西斯的语尾也变得奇怪了。他的眼瞳失去了光芒，有如蛇一般的气氛就像是骗人似的雾散，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变成了一张白纸。
「你变得越来越想～～招～～供～。全部全部，都想供～出～来～」
「我，我变得想要～招～供～。全部全部，都想供～出～来」
「被问到问题的话就想～要～回～答～～。不管怎样都想～回～答～」
「想～要～回～答～～。不管怎样都想～回～答～」
「回答人的时候会觉～得～很～高～兴～。不管是甚麽都想告～诉～别～人～」
「别人别人别～人～」
被拉长的声音在室内回响着。凯西斯完全变成了一台覆话机器。同时，他的眼神中开始寄宿一种期待似的光芒。他的气氛就像是和其他人谈到有关勇者一行的传说时，不知道为甚麽对那传说耳熟能详，还将其一一不漏地讲述的村人Ａ似的。
──魂魄魔法付与型洗脑用神器「赌上村人的荣耀」
只要向RPG游戏上的村人提问，他们便会将自己所知的尽数告诉给主角。只要说是勇者一行，他们大多都会坦率地听从命令。就算是入侵他们家中，物色他们的财物，甚至随便带走，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一句怨言。
能将洗脑对象的人类变成这种伟大的村人的，魔王赠送给深渊卿的深渊卿专用的事後处理用神器。
一分钟後，英国业绩前五的大企业代表转职成了一名出色的村人，高兴地将所有情报都吐出口了。


◎ＤＡＳ
「欢迎光临，这里是【Gamma制药公司】。欢迎光临，这里是【Gamma制药公司】。欢迎光临，这里是【Gamma制药公司】。欢迎光──」
「好了，成功了」
看着像是壊掉的录音机那样笑着重复着同样台词的盖斯，浩介满足地点了点头。
从後面注视着的玛古达勒斯局长和艾伦像是看到什麽可怕的事物那样眼光抽搐。
两人都是在充满了阴谋和暴力的漩涡的里世界中作战的人，要说是里世界的人类也不言过，但那样的两人被魔王直传的尴尬的洗脑术⋯⋯⋯而且，浩介还对这种结果满意地笑了⋯⋯⋯
两人都坦率地想着「归还者集团⋯⋯真的，太糟了」
浩介无视後头刺来的保安组视线，收起神器「赌上村民的骄傲」，讯问──更基本的质问开始了。
「那麽，盖斯。首先，告诉我你们为什麽要用巴萨克，把你们的计划说出来」
「欢迎光临！这里是【Gamma制药公司】！」
「⋯⋯不，不是那个，把你们的计划──」
「欢迎光临。这里是【Gamma制药公司】」
「不是，你们的计划──」
「欢迎光亮！这里似【Gamma制药公司】！」
「⋯⋯」
盖斯已经成为了出色的村民了。恐怕，已经转职成为村民之中特别没有意义的，在白天什麽也不做，只在入口附近徘徊的高级无业村民──「初始的村民」了
「⋯⋯呐，浩介。或许做过头了」
「不、不，不可能那样⋯⋯吧」
骚了骚脸颊，浩介否定了艾蜜莉。但是，实际上盖斯已经过度「初始的村民」化了，无法进行质问。没办法，浩介再次将「赌上村民的骄傲」取出放在手上。
但浩介被身旁的凡妮莎阻止了。而且，是因那行动而惊讶地停下。
「给我好好工作」
在那样说了之後，凡妮莎突然肘击盖斯的头部。响起了啵这种不生动的声音，艾蜜莉发出「唏！？」这种可爱的悲鸣
「对状态不好的机器，敲一下就能修好」
「囧囧嗖。锵锵哈，窝，药，努力！」
「等、等等啊，凡妮莎！人不是机器啊，这个人感觉变得更奇怪了」
动作不流畅且恶心，盖斯发出「锵锵锵！锵锵锵！」的声音。艾蜜莉指着这点吐槽。
「真奇怪呢？絶世Ｏ劫，俄罗斯的宇航员就是用扳手攻击修好飞船发动机的⋯⋯⋯角度错了吗」
「别，等等，凡妮莎。等──」
浩介想要阻止凡妮莎，但在那之前，凡妮莎那无谓的洗练过的左勾拳华丽地命中盖斯的太阳穴。磅！再次响起美妙的银色。同时，盖斯的头弹向右边。
「△☆额◯嚯嚯×ｊｔ**叽哈哈哈～」
「姆。不是角度的问题，而是威力吗？」
盖斯的头这次飞向了左边。乘着回旋的离心力，凡妮莎挥出了可以说是艺术的里拳命中了头部右侧。
於是，盖斯那「看不下去的」表情和壊掉的话语逐渐变成需要限制的画面了，没有什麽像样的回答。
凡妮莎也变得惊讶了，在那之後，「扭曲的程度不够吗？」、「应该连击吗？」、「不应该是冲击而是震动吗」、「猫的特技！」，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最终，在浩介他们「停下来啊！已经够了给我停下！」，反剪凡妮莎将她拉开，这场拷问才最终落幕。玛古达勒斯局长看向凡妮莎的眼神中有了一丝佩服，是因为无情的原因吗。
「啊啊，真是的，这样的话不回复就糟了⋯⋯⋯先诊察一下，再用一次神器──」
「初次见面，尊贵的客人。我是盖斯。这个【Gamma制药公司】的社长。然後，找我是有什麽事吗？」
「为什麽好了！？稍微有点奇怪啊！」
盖斯恢复了正常（？）。但果然还是壊掉了，敲一下修好是正解。他的瞳孔中寄宿着理智的光芒，语调也能感受到村长般的威严感。⋯⋯鼻血啪嗒啪嗒地往下滴，门牙不见了，熊猫眼眼角的青色夺人视线。
旁边得意洋洋的凡妮莎稍微有点烦人，浩介咳了一下，再次向盖斯提问。
「呼姆，我的计划吗。该从哪里说起好呢⋯⋯」
「首先大概的说一下吧」
「也对呢。简单来说，就是将世人在暗中狂战士化、通过常时服用抑制药物的产业，获取利益。然後在组织里就能巩固我的地位，靠组织和巴萨克就能让我成为操纵里世界的统帅⋯⋯就是这样」
刷刷地说出的计划，内容如同可怕的恶魔。不把人当人，只看做产生利润的棋子，盖斯＝沃特瓦克斯的性质产生了如此骇人的计划。
艾蜜莉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凡妮莎的视线变得险峻了。浩介和玛古达勒斯局长没有动摇，就连艾伦眼中的笑意消失了。
「暗中狂战士化，那个抑制剂是怎麽回事？附着起爆装置的胶囊终究会被排出体外，还是说有别的什麽？」
「唔嗯。不是那种物理手段，用的是巴萨克的改良药。在巴萨克偶然产生後，我等的协力者为我们带来数据和药品反复进行了各种实验」
概括说个不停的盖斯的话语，就是这麽一回事。
巴萨克是能让服用者的细胞异常活性化的药品。那个急速的活性会让细胞强制在毁灭和再生中往返，然後产生出巨大化的超人能力者。
但是，按照活性程度的不同服用一定比例的药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巴萨克的活性率。大量的人体实验的结果，让服用量与狂战士化的时间、效果相关的数据都变得齐全。
尽管如此，无论如何都不能控制服用後的变身和活性化，只能用附着起爆装置的胶囊敷衍⋯⋯
而开发者的艾蜜莉则另当别论。
盖斯他们想要艾蜜莉，开发出延长活性率──简单来说，就是变身前的活性化时间，这种效果的改良药。并且，想要的不是完全恢复的特效药，而是服用後能持续抑制活性化的抑制药。
人们为了保持理性不成为怪物，必须每天，喝下【Gamma制药公司】的抑制药。
「但是，怎样才能让世上的人暗中患上狂战士化？如果清楚这会把握自己的生命，就算是市面上的感冒药也没有人会服用吧」
「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是日常必须饮用的东西，就无法避免呢」
「日常饮用？⋯⋯难道」
「是的，正如你想象的。是水啊」
要培养狂战士，根据数据制作适当分量的药剂。用来污染自来水，水库，河流，净水场等。
没有巴萨克的特效药。一旦被污染就没有净化水源的方法。而後，蒸发或者流向大海，那就无计可施了。盖斯的计划最终目的是让雨水和海水染上巴萨克。
「什麽啊⋯⋯这是正常人干的吗」
「果然，这样可笑不出来啊。原本，处理这样的人是我的职责呢」
凡妮莎毫不隐藏厌恶感盯着盖斯，艾伦在理解到世界陷入危机後吐出这番话语。
艾蜜莉的脸色也变得苍白。但是，那对猫眼中没有絶望的色彩。那双盯着盖斯的眼睛肿，映出强烈意志的光辉。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即使政府查明自己是黑幕也没有问题。政府那边的人同样也会在一天之内狂战士化。在无法确保制作抑制剂的方法前无法出手。如果放弃的话世界就完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保持严厉的眼神吐出深深的叹息。接着，再次质问盖斯发言中在意的一点。
「告诉我你说的那个『组织』」
「关於『组织』，吗。这样说吧⋯⋯那是思想凝固、陷入妄执的老害虫的聚会。历史悠久，构成成员的数目不多，却聚集了权利财力暴力，静悄悄地追逐超自然的无脑傻瓜们的聚会」
虽说是自己所属的组织，盖斯给予了相当尖刻的评价。玛古达勒斯局长沉默地督促，盖斯那村长的脸在短暂地变回蛇社长的样子後，说出了组织名。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就追寻着神秘的里组织。名字是，『海德拉』，局长你应该听过吧？」
「嗯⋯⋯那个『海德拉』。典型的超自然狂热者集团。虽说击溃过好几次，但是却会在某些事件中有他们的痕迹，难以根絶的组织」
知道那个组织名的玛古达勒斯局长难得变得愁眉苦脸。从那句话来看，也许过去曾对决过好几次。艾伦也知道那个名字，在这里听到後，表情是半分理解半分意外。
另一方面，艾蜜莉和凡妮莎的头上像是冒出「？」一样，浩介「啊～」地仰头。非常、熟悉的组织名啊。
「希腊神话中出现的多头怪物。无论看下多少脑袋，只要留下一个就会无限复活⋯⋯又出来了啊。不过，真是相当尖刻的口吻啊。对组织不满吗？」
「嗯嗯，嗯嗯，当然不满。这可是现代，神秘、超常现象，脑子是不是壊掉了啊。如果利用好组织规模和力量，就能在和世界的对抗中处於优势地位了啊，那群老害虫还轻视科学的力量。说什麽这有违组织理念，哈？连神秘是什麽都不知道还去追求，组织还真是没脸见人」
盖斯一口气说了出来。看来，对盖斯来说，只要能得到干涉世界的力量，如果科学有这份力量，那麽用就好了这种想法。而对於海德拉干部来说，彻底的追求神秘之力，用那份神秘力量干涉世界并非目的，除此之外的想法都不承认的思考方式。
组织设立的开端在於入手神秘力量，这点确实和盖斯思考的组织设立理念相反。组织并非集中探究者，而是盯上单纯的「力量」，某种意义上和那个组织的性质完全相反──现实主义者。
「用巴萨克改变世界──那样的话，就算是他们，也不能无视我这年轻人的吧。呼呼呼，那个一直以来将自己当做上位者小看我的杰斐逊＝柯尔格雷跪在我的面前，向我请罪。在他的身上刻下谁才是真正的上位者！⋯⋯应该会那样的吧」
野心破灭的盖斯无力地垂下两肩。
相反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激动地踏前一步，抓住盖斯的肩膀晃动。
「刚刚，你说了杰斐逊＝柯尔格雷对吧？那个不动产之王的政治家？」
「啊，是啊。就是那个柯尔格雷」
「其他呢！其他的，你所知道的海德拉的成员！？请告诉我！」
「知、知道了啦。其他的干部有──」
得到的名字是何等豪华。其中几个也是保安局中的嫌疑对象，进行过潜入侦查，尽管如此列表上还是增加了许多超自然狂热者集团的恐怖大牌。
盖斯所知道的干部名字说完了，玛古达勒斯局长在视线确认艾伦纪录下他们的名字後，转向浩介。
「Mr.Abyss。十分感谢。虽说是黑色谣言，但说不定能抓到那些正体不明的家伙」
「啊～，唔。这样啊⋯⋯」
浩介的回答含混不清。在短暂地彷徨视线後，战战兢兢地提问了。
「那个啊，局长。那个柯尔格雷氏，果然是要逮捕吗？」
「你在说什麽啊？这是当然的啊。虽然和这次事件无关，不过和海德拉关联的事件多的跟山一样。每次每次，都蜥蜴断尾，仅仅抓住一些跑龙套的就没了，只能当做未解决事件处理掉。这样子就能一次性解决掉」
「呜、唔～嗯。也对啊～」
玛古达勒斯局长最终还是感到浩介态度的可疑，在奇怪想要问有什麽问题的时候。
那时，背後响起了「哎！？」的惊讶声。回过头，在那里的是凝视着平板惊讶的睁着眼的惊恐的艾伦。
「？艾伦？」
「啊，啊～，局长。这里，出现了柯尔格雷他们的情报⋯⋯这个」
这麽说着的艾伦困惑的看着平板。在玛古达勒斯局长拿过平板後，凡妮莎和艾蜜莉也在一旁盯着平板显示器。
在那里，
『请问，像这次这样的捐款，今後也会继续下去吗？』
『嗯，就是那样。至今为止，我都像是在噩梦之中徘徊。害怕金钱和权利溜走，现有的立场将我束缚，这到底有什麽价值！笑容。孩子们的笑容才有价值。正是孩子们微笑的未来，才有足以让我投入人生的价值！』
何等强而有力的演讲啊，不动产之王先生。
玛古达勒斯局长发出「什麽鬼！？」这种未曾有过的声音，眼睛夺眶而出。作为保安局的局长，深知柯尔格雷氏那讨厌的黑色传闻。因此，他那光辉的笑容，慈爱而富有诚意的演说，老实说，就是一个噩梦。
显示屏中，在特别节目中出演的柯尔格雷氏的采访还在继续。
『真是絶佳的想法啊，柯尔格雷先生。在听了你的想法後表示赞同的人也有很多，能讲一下关於这点吗？』
『那是事实。他们是我的私人朋友，是同伴。今後，我会和同伴在一起，为了能够稍稍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不惜粉身碎骨！』
『原来如此。作为那个决心的象徵，就是你们所设立的慈善团体「赌上村民的骄傲」是吗？』
『正是如此。能够改变世界也许只有一个人的英雄。但是，支撑世界的是一个个的村民。我并非特别的。只不过是个村民，为支持世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感人的演说，工作室的观众全体一起站起来掌声喝彩。同时，在滚动的字幕中放出了赞同柯尔格雷氏的名字⋯⋯无论哪个，都是刚刚盖斯举证的人。
在凝固的玛古达勒斯局长一行中，表情抽搐的艾蜜莉最先行动了，远目地向浩介提问。
「呐、晧介。慈善团体的名字是『赌上村民的骄傲』呢⋯⋯」（注：艾蜜莉对浩介的叫法一直都是发音不清，因此，之後艾蜜莉对浩介的称呼替换为晧介）
「这、这样啊⋯⋯」
「呐、晧介。晧介的催眠术道具的名字，是什麽来着？」
「⋯⋯是『赌上村民的骄傲』，呢」
接着，玛古达勒斯局长扔下平板。艾伦发出「嚯哇」的奇怪叫声接住。
不客气地疾步的玛古达勒斯局长这次抓住了浩介双肩。
「请说明一下。Mr.Abyss。简洁而迅速」
「耶、Yes、Ma'am！本、本来，我来这个国家就是为了击溃他们！击溃之後马上洗脑了！将他们变成了心地善良的村民！以上！」
发红的双眼，用压抑住杀气的声音让浩介说明，迫於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压力，浩介不由得敬礼回答了。凡妮莎和艾伦像是理解了那样深深地点了点头。
玛古达勒斯局长盯着滴滴答答地淌下冷汗的浩介，然後深深地叹了口气。同时单手扶额仰天。
看到局长的动作，凡妮莎说了一句话。
「不愧是浩介。要不了多久，『基本都（Ｄ）是阿（Ａ）比斯之门干的好事（Ｓ）』这种说法就会传开来吧」
真吵啊，这算什麽吐槽啊，不知为何浩介没说出口。
柯尔格雷氏他们今後都会不惜将自己的财产投入到慈善活动中吧。自然，最初可能揶揄柯尔格雷作为政治家为了获取人气而这麽做，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如果将受到人们信赖，拯救了许多人的他逮捕的话，世间又会怎麽看待这一点呢⋯⋯⋯当然，因为证据确凿逮捕是没有问题的，但也不可能什麽事情都没有。因此不难想像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心痛程度。
轻咳了一声。痴呆的盖斯看向浩介，在微妙的气氛中重新回到讯问。
「然後是，盖斯。巴萨克的资料和药品全部都在这里了吗？」
「不。当然是分散开来的啦。保管着数据和药品的名单就在桌子抽屉的储存媒体里，你可以确认一下」
受到总算回到平常状态的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视线影响，艾伦进行了调查。然後发现了储存媒体，里面确实有保管场所的数据，同时还有一连串的计划的详细介绍。
这下应该看清全局了。剩下的就是废弃全部的数据和药品，消灭狂战士的威胁。艾蜜莉到目前为止沾染的罪恶感，牺牲了重要之人的遗憾的心灵也会稍微放晴吧。
所以，浩介将这点放到了最後，是否应该知道，或许并没有必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现在在这里的，是根据自身意志，决意面对最壊的真相的坚强女孩。虽然害怕的时候会变小，但却不会停下前进脚步的孩子。
因此、
「这是最後了。告诉我。⋯⋯告诉了你，巴萨克存在的人⋯⋯是谁？」
「呼姆，他是──」
艾蜜莉得知了真相。
～～～～～～～～～～～～～～～～～～～～～
深夜稍过。天上没有星星，连月光也没有。夜空被阴云覆盖，漂浮着忧郁的气氛。
在保安局准备的酒店阳台能够看到城镇的夜景。虽说是半夜，可街道中心依旧没有入眠，地面的星辰照亮了黑夜，给观赏者带来了些许安慰。
「⋯⋯艾蜜莉。还没睡吗？」
「晧介⋯⋯嗯。有点事」
双手伏在在阳台的扶手上的艾蜜莉眺望着无际的夜景。邻近的阳台发出声音。
「不冷吗？」
浩介拿出了一件冬用质地的睡袍，看着这件睡袍艾蜜莉皱了皱眉。然後苦笑着摇了摇头。
「是呢。嘛，确实，冬天夜晚的空气让人心情舒畅啊」
这麽说了以後，浩介和艾蜜莉一样将双手放在旁边的阳台扶手上，眺望夜景。
两人之间没有交流，只是静静地看着远方。如同安排好一样，艾蜜莉没有说出失眠的理由。因为那是清楚明白的事。然後，要在现在，关於明天的事情，不得不交代的话语。
所以，浩介小声地嘟哝了一句。
「还差一点了。一起、加油吧」
「啊⋯⋯唔。嗯」
含混不清，艾蜜莉低下头。但是，回答的声音在冰凉清澈的空气中一滴不漏地传达了。
沉默再次造访。不知这次会持续到哪。艾蜜莉不经意地询问了浩介。
「呐、晧介。这次的时间结束後，晧介有什麽打算？」
「啊？那个，回到日本。我说过了吧？我是学生啊？虽说还是寒假，但是还有个冬季讲座。如果不早点回去的话就错过了」
那个回答让艾蜜莉一瞬间愣住了，然後，受不了那样笑了出来。
「呵、哈哈⋯⋯将里组织和保安局放在手掌心玩弄的人，去听讲座⋯⋯咕呵，哈哈哈哈哈」
「喂，喂！别笑啊。这样说的话，魔王也只是个普通的学生啊。我是学生有什麽问题啊？」
「但、但是啊。有着深渊之名，和武装战士战斗的人，在平时却上课什麽的⋯⋯啊哈，不行，只是想像一下这种超现实画面就笑得停不下来。啊哈哈哈哈」
「咕呜。别、别叫深渊⋯⋯」
捂住胸口低头的浩介让艾蜜莉笑得越来越疯了。
自一连串的事件开始後，都没有这麽轻松地笑过。
明天，一切都会成为定局的日子。紧张与不安，胸口中那名为真相的疼痛。本来已经隐约明白了。拚命地闭上眼睛。他们出现在艾蜜莉眼前。
──如果只有你一个，能忍耐吗？
这样考虑着，艾蜜莉的心中摇了摇头。
──只和凡妮莎在一起，能到这个地步吗？
果然，心中摇了摇头。
──这麽辛苦，不安，疼痛，痛苦至今，也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地笑出来吗？
怎麽可能啊。
艾蜜莉看着愁容满面丧气的浩介，轻轻拭去眼角溢出的眼泪，轻轻地微笑。
「晧介，谢谢你」
「要这麽说还太早了。明天，一切都会结束」
浩介的话语还是有点别扭地冷淡。但是，这对艾蜜莉而言有点痒痒的，让人感觉不错的话语。
艾蜜莉手托腮凝视远处浩介的侧脸。注意到那视线的浩介，稍微有点不舒服。
艾蜜莉想着身体快要变凉了，同时向浩介请求
「那个，晧介」
「啊？」
「明天，全部都会结束⋯⋯能告诉我，晧介的事情吗？」
「我的事？」
挑起了眉，浩介的视线转向艾蜜莉，艾蜜莉脸色微红地点了点头。
「嗯。为什麽能用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还有，归还者是什麽，还有。关於晧介的事」
「⋯⋯」
「唔。我、我知道是秘密？但是，我絶对会保密的。真的哦？而且，如果发生了什麽的话，说不定，这次我就能为晧介帮上忙，另外还有，还有⋯⋯」
不由得沉默的浩介让艾蜜莉焦急地重复话语。
对浩介来说，关於归还者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本来，对媒体说异世界和邪神军队的战斗，老老实实说出真相的话。絶对会被当做随口胡诌。
艾蜜莉因为将浩介的力量看在眼里的缘故，当然能够相信，并理解吧。因此，没有特地隐藏的必要。
不过，如果将这一切传达给政府高层全员影响私生活就本末倒置了，那个时候就需要魔王（特指他的夫人）的大规模洗脑对策了，让清楚明白归还者的可怕之处而无法随意出手的玛古达勒斯局长和艾蜜莉那样的人知道并没有问题。
但是，让浩介不说话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美少女那句「想要知道你的事情！」而染红了脸。
说到底，有恋人在身，再往前进一步真的好吗。深深地，为没有告知恋人的存在而後悔着。虽说想起来一直没有时机。但是现在传达也不行。比什麽都壊的结果就是令让、艾蜜莉的精神化作灰烬的可能性。
浩介心中的迷你浩介会议一瞬间结束了，给了至今还在支支吾吾地重复的艾蜜莉一个回答
「不，这也没什麽，没关系──」
「真的吗！？」
「哦、哦」
艾蜜莉从阳台探出身子，向浩介的方向投以闪亮的眼神。在说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在那时候把恋人带出来吧，浩介这麽想着⋯⋯
「我很高兴！」，看着全身上下都在诉说这一点的艾蜜莉，心中的迷你浩介充斥着罪恶感和其它各种各样的感情。
艾蜜莉注意到了自己因为探出身子和浩介的距离变近了，因为害羞，扭扭捏捏地後退。
然後，确认有没有吸引到浩介，这种的小心思。看到这样子的浩介在心中播放着Rolling Girl（某niconico）的曲子。
「我很期待哦，晧介。啊，但是，那个，只有一点，现在就想听一下？」
「啊，是什麽？」
扭扭捏捏地搓着刘海，扭动着，艾蜜莉的脸红得像是能加热冰冷的空气那样的，保持这个架势向浩介放出了毒爆一样的问题。
「那个啊，说到底只是单纯的兴趣而已⋯⋯晧介喜欢什麽样的女孩子？」
那种显而易见的态度，只是单纯的兴趣而已！？真强！不愧是艾蜜莉酱！真棒！迷你浩介尖叫着，从心灵的坡道上滚了下来。
浩介注视着视线彷徨的艾蜜莉，老实的回答了。
「兔耳姐姐」
「⋯⋯诶？」
艾蜜莉傻掉了。眼睛变成点语塞的艾蜜莉脑海中，出现了兔女郎模样的自己，摆出妖艳的姿势诱惑浩介。（Ｇ：贫乳的兔女郎⋯⋯）
仿佛听到了鸽子的咕咕叫那样的错觉、，艾蜜莉瞬间变成熟透的番茄，啊哇哇哇地东奔西跑，最後，
「晧、晧介，下流！」
一边说一边跑进房间里。
「⋯⋯在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和艾蜜莉说之前先给南云电话吧」
对於女孩的种种问题都遥遥领先的前辈朋友，浩介下定了要商谈的决心。
但是，没有注意到那个选择是大错特错的⋯⋯这是後话。


◎Yes，Abyss Gate！！
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响起独特的回旋声。
清晨，阴云的天空中，散发这种噪音的三架大型的直升机。组成等边三角形的编队，笔直地向浑浊的天空突进。
那个直升机中乘坐着全副武装的保安局特殊部队，进一步，其中一机中乘入了浩介、艾蜜莉、凡妮莎，以及散发着悲壮感的艾伦。
「喂、喂，艾伦。你没关系吧？」
同样乘坐在直升机内的特殊部队总队长，同时也是α队队长的帕纳德＝贝斯，踌躇後询问了。属於保安局强袭科的他，和作为外貌征象分析官的艾伦在情报共享时认识。
朋友，但也没到亲密的同事的水平。因此，看着平时总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废话连篇的艾伦，如今却像是燃烧殆尽後变得惨白的某拳击手那样坐着的样子，不由得打了个招呼。
「啊啊，贝斯先生。不用担心。没问题的，什麽问题也没有，就算说不要紧，才不是没关系，真的没问题」
「不，那个回答已经不是没问题了吧」
至今，脸色都像木乃伊那样的艾伦，让帕纳德变得无言以对。
「贝斯先生，我啊。很擅长暗杀。静悄悄地行动才是我的工作。可是啊，我被叫去偷东西，还被赶去当护卫，被恶魔少年秒杀，被美少女处於毁容之刑，而在最後还要开始和怪物们战争，不是吗？不管是多麽敬爱的局长的命令，这样都会累垮啊。离崩溃只差一步啊。贝斯你们真好啊。全员都得到了治疗。像我，现在臼齿和鼻子里面之类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正面对决可不是我负责的领域啊？但是，还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上来，这次死定了」
嘿嘿地笑着，目光看向远方念叨着的艾伦，让帕纳德无法停下抽搐的脸部。内心想着。「不妙啊，这家伙，被赶上絶路了啊」
那副模样，如同在黑企业中勤劳工作至身心俱疲，坐在黄昏公园的长凳上，为了实现梦想而无法跳槽的工薪族，能够看到这样的幻觉。
「真不像话，Mr.Ｋ（笑）。接下来就是最终决战了，这麽消沉你是想干什麽，
削你哦？」
「哦呜。削是什麽鬼！？你想削哪！？还有，你刚刚在Ｋ的後面加了什麽？」
邻座的凡妮莎的冰冷语言超越尖酸让人感到恐怖，艾伦只能战战兢兢颤抖着还嘴。
「稍微看一下气氛。现在可是严肃地时间。为了众多的生命，和狂战士军战斗是必须的啊？给我收起那有趣的脸，认真起来」
「我会摆出这种样子主要都是诸位的原因吧！而且，要说起严肃，我才不想被凡妮莎──」
「喂，你刚刚叫了谁的名字。让你的脸变得爆笑哦」
「十、十分抱歉。但是，就算生气也改变不了那语调⋯⋯啊，痛。很痛啊！请不要弄伤口！请原谅我！帕拉蒂小姐！」
无意地呼唤名字换来了想像之上的愤怒。在伤口的綳带上用手指画着圆，让艾伦悲鸣地打滚。
确实，艾伦是研究楼中令巴萨克扩散的罪魁祸首。但是，最初指示的是局长，不测的事态引起了不测的事故，说是事故也不言过。
姑且，艾伦也为自己引起研究楼悲剧的事情感到罪恶，对艾蜜莉抱有歉意，但因为平常轻浮态度的缘故，感受不到像是反省和难过的态度。
内心所想却无法传达到言行上，也不能说是不幸。只能说这是自作自受的结果⋯⋯
以帕纳德为首，同乘的队员们一起向至今仍处於凡妮莎蹂躏下尖叫的艾伦送上同情的视线。
在这种意义上开展喜剧的凡妮莎她们，艾蜜莉带有一丝微笑看着。只不过，那笑容带有阴影。
在戳得艾伦滚来滚去的时候，凡妮莎还偷瞄着艾蜜莉那边，这番行动，让艾蜜莉明白这是为了自己而做的。
「艾蜜莉。没关系⋯⋯问了也没用吧。怎麽可能没关系。不过正如凡妮莎所说，这里是紧要关头。所以，加油啊。我们都在这里」
「⋯⋯呜。谢谢，晧介。还有凡妮莎。我也说了些任性的话。不过可不会在中途夹着尾巴逃跑的」
微笑中的阴影没用变化，瞳孔中的强度也没有衰退。浩介对艾蜜莉点点头，静静地窥探小窗外。
外面蔓延着眼看就要下雨的阴天。正如艾蜜莉的心一样，这麽想着的时候，艾蜜莉再次整理了现在开展的作战。
将【Gamma制药公司】的巴萨克数据还有药品全部废弃掉，浩介他们重新检查了从盖斯那没收的纪录媒体。里面保存了巴萨克数据等物品被移送到复数研究设施的列表纪录。
一般和制药没什麽关系的企业中都有研究设施，而且那之中都有一些不能无视的地方。那便是水库和净水场。总而言之，海德拉在某种形式上干涉过的设施，其中都有研究设施。
在知道盖斯的计划後觉得毛骨悚然。
当然，保安局不得不将最压制水利设施作为最优先的事情。改良版的巴萨克尚未开发完成，不过万一现有的巴萨克被冲走的话就会发生目不忍睹的惨剧了。
因为这样的理由，同时因为数量的问题如果只有保安局的话人手不足，便和军队合作，同时压制复数的研究设施的作战正在展开。
「喂喂，帕拉蒂。做到那样已经够了吧。就算是这家伙姑且也算是个贵重的战力啊。再怎麽说也不想输，对手是巴萨克的集团。装备也准备了最好的吧，只不过和军队比起来就差了点」
「姆。贝斯队长这样说的话也只能作罢了。Mr.Ｋ，捡回了一条命呢」
「啊、呜。在哪、就没有会对我温柔的女性了吗⋯⋯」
承受了歹徒般的袭击痛哭的艾伦聚集了同情的视线。帕纳德在这种情况下吐出叹息，然後看向浩介。
在盖斯的纪录媒体中饱含着被已送到研究设施的大量人的名单。和研究人员无关的大量人类⋯⋯这之中有什麽含义不难明白。恐怕，除了人体试验以外，还能在成为让他们成为无・意・的・战・力。
不知疼痛疲劳，头部不被破壊就能瞬间恢复继续战斗的狂战士的集团⋯⋯说起来完全超过保安局负责的范围了。显然是要让军队触动的事态。
但是，对保安局之外的组织和集体揭露浩介的真身是玛古达勒斯局长和浩介自身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因此，其他关联的设施正由军队的特殊部队前往，现在前往的设施只有保安局的特殊部队和浩介他们是总算得出的办法。
帕纳德早已做好了觉悟。无论何时，为了国家安全献上生命都不会踌躇。但即便如此，手心也难免会出汗。虽然有细致地注意对策，根据情况也有必须枪击狂战士化的同伴的可能。
就算是身经百战的强袭科班主任，担任着特殊部队队长，对能够发挥超常力量的存在（浩介），不由得送上期待和祈祷的眼神也是没办法的吧。
注意到帕纳德的视线，从小窗外望的浩介看向了帕纳德。
「怎麽了吗，队长桑」
感觉不到特别勇猛的轻浮言行，帕纳德露出苦笑。
「没什麽，我觉得很安心。敌人中恐怕没有像你那麽可怕的存在，作为同伴一起战斗的话，没有比这更可靠的事了」
「嘛，就算是在等待机会，那也不过是个肌肉脑的集团罢了。虽然对单纯被骗後狂战士化的人不好意思，只是看了数据後，邪恶的人占了大半啊，那样也没什麽罪恶感了。也有着明确的弱点。冷静沉着地战斗的话，如果是队长你们，想要怎麽做？」
「真是轻松的发言啊。比起我更像是经历过修罗场的战士呢。有和类似的存在战斗的经验吗？」
浩介轻松的言辞让帕纳德的苦笑越发深刻，这个突然的问题，让队员们都向浩介投去饶有兴趣的目光。根据场合也许能够成为今後战斗的参考吧。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兴趣。
对於帕纳德的疑问，浩介回以苦笑。在艾蜜莉和凡妮莎津津有味的目光中，浩介远目地回答。
「嘛，有啊。是和神之战士的战斗。不过，和她们比起来，狂战士就是一群可爱的家伙而已」
「狂、狂战士可爱？」
「正是如此。虽然脸是超级美人，但战斗能力简直就像是开挂。以不留下残影的速度移动，自在的在空中飞行，能够将防御什麽的全部无视掉的分解能力，用双大剑和分解之翼将所有攻击无效化，而且还像蟑螂那样出个不停⋯⋯虽说是在隐身後总算是一击必杀了。如果是正面战斗的话，老实说，能不能赢呢⋯⋯唔，现在想起来，觉得我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
「『『『『⋯⋯』』』』
乾笑着回忆的浩介，让包括帕纳德在内的队员都无语了、全员内心中都在想着「那种玩意是什麽！？开玩笑的吧？呐？」激烈地吐槽着，不过谁也没有说出口。
同时「我们这边更容易赢吧？」这样稍微涌起了自信。不管怎样，帕纳德想要鼓舞队员的问题，好像提高了他们的士气。
「马上就要到了！准备好！」
从直升机飞行员那收到了报告。接着帕纳德点点头，向队员们放出指示。艾蜜莉和凡妮莎的表情都充满紧张。
浩介一行要着陆的地方是离净水场有一段距离的木材放置场浄水场。净水场在被森林包围的河旁边。那个净水场好像附设哟研究设施。
方针是着陆在离净水场相当远的木材纺织厂，在那里开始从陆路进房，在对方没有发现的情况下进行内部镇压。在隐密中一口气突破，在反应过来之前袭击关联设施是最大的要点。
安静而迅速，在巴萨克发动之前压制。这是理想中最完美的目标。
在森林中暂时保存砍伐的木材的空地，从净水场完全相反的方向接近尝试着陆。就算做不到这点，到达绳索足以下降的高度也没有问题。
但是，事情不会这麽简单⋯⋯
「切、等等，飞行员！森林中有人！十人以上！」
「什。怎麽可能」
试图着陆而降低高度的飞行员因为浩介的警告升高了。帕拉德从驾驶席赶到浩介身旁。
「Mr.AbyssGate。那难道不是伐木场的员工吗？」
「是浩介。确实有是伐木场员工的可能性。只不过，即使直升机接近了，也在伐・木・场・周・围的森林中移动着⋯⋯如果是伐木场的员工的话，会看见直升机後包围着陆点吗？」
「⋯⋯原来如此。没见过那种木工啊」
获得的情报让帕纳德的表情变得苦涩。明显，警戒着净水场的通路，设施那配置的人员是知道的。名单中，有原警官和暴力组织的成员。染指各种各样犯罪沉浸其中的犯罪者，这种行为让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
恐怕，本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变成怪物吧。只是被金钱吸引，让他们排除接近的敌人，这麽说没错吧。
「恐怕，已经联络过了⋯⋯」
「是这样吧。隐密压制的方针已经没有意义了」
「啊啊，只能强袭了」
表情险峻的帕纳德指示着飞行员，让飞行员直接将直升机上升前往净水场。下个瞬间，从窗看向下面的一个队员悲鸣地发出警告。
「导弹！回避吧！」
「切，可恶啊」
飞行员啐了一口将机体大幅度倾斜。急剧的动作让艾蜜莉发出悲鸣，森林中废除的携带型地对空导弹直线迫近直升机。飞行员的反应十分完美，不过到底能否回避还是很微妙。
帕纳德队长和队员们都浮现了觉悟的神色，
「──『黑涡』」
将一只手顶在直升机地板的浩介，这麽说了，念出口的瞬间，直升机的忽然一口气降低高度。如同被下面的什麽人拖下去那样么自然。
──重力魔法「黑涡」
浩介最拿手的重力场魔法。能够在任意场所展开重力场，比如站在天花板上、「落下」这种模拟在天空飞行的事情。是重力魔法的基本中的基本，希尔等从一开始就能无咏唱运用自如的魔法。
在突然出现的重力场内，直升机受到了数倍的重，一口气降下。刹那，导弹自直升机上方通过。
「怎、怎麽了！？刚刚、发生了什麽！？」
飞行员发出狼狈的呼声，但是，最想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地面上看见直升机样子的家伙们吧。不管怎麽说，在大幅度回旋的途中，在导弹直击前一刻瞬间下降，怎麽有这麽变态的机动力。
「别想攻击第二次哟」
解除重力场，重新恢复集体控制的飞行员愣住了，浩介结印呢喃着。虽然结印并没有什麽意义！
之後，在驾驶舱窗外响起了啵这种音效後出现了浩介的分身体。浩介的分身体能够在以自身为中心半径三米范围内出现，在应用上能做到模拟穿墙。
窗边出现的人影让飞行员发出哀鸣。队员们也「出、出来了！」，像是遭遇什麽鬼怪那样惨叫着。复数的浩介是他们的精神创伤。
在窗外好不容易戴上墨镜的浩介的存在，就那样子在空中展开十二支如同卫星一样环绕的苦无。接着、
「不会请求原谅。尽可能怨恨着去死吧。──『絶光千刃・飞喰闪』」
以浩介为中心旋转的十二支苦无一起射出。分别指向各自的目标，如同一缕闪光。目标自不用说。
在目击直升机那变态的机动力的冲击後总算冷静下来的人，包括准备发射第二发的人，以及森林中潜伏的狂战士，都被贯穿头顶断气了。
在空中的黑色波纹中站立，浮游着苦无自在地飞行的浩介让飞行员看翻白眼，帕纳德对飞行员送上温暖的视线的同时作出向净水场急速前行的指示。
飞行员说着「这算什麽啊，可恶啊」小小地骂了一句，只不过，那个身经百战的飞行员无误地操纵着直升机飞过。
不久看见了开阔的场所。那是净水场设施，和一眼看上去不知是什麽设施的白色建筑。稍远的下游也有着输水的设施。净水场整个被两重栅栏包围着，上面有刺铁丝网，还有考虑到直升机移动的大广场和直升机。
「切。果然联络了吗。陆续出来的是⋯⋯普通的警备员？不是呢」
帕纳德的望远镜，看到净水设施正面设置的广场以及从对面设施中出来的络绎不絶的人，看着直皱眉头。大多是正经的人，偶尔有一些流氓和一眼就能看懂气氛的人，里面有眯着眼的青年和女性、老人的身影。
「喂喂，那些全部都会成为怪物吗？怎麽办啊，队长。あれが全部怪物になっちまうってことか？　どうします、ペイズ队长。下降到绳索的高度的话，以狂战士投掷石块的力量，仅仅是那样就会被击落啊」
「没办法。再远一点的地方狙击或者用榴弹减少一点数量的话⋯⋯」
降落在满是潜在的狂战士的直升机停机坪。飞行员的担忧是正确的，满脸痛苦的帕纳德将作战说出口。然後，浩介让众人等下。
「队长桑。我要去了。到了上空请打开舱门。确保着陆场所」
「难道，想一个人去吗？对方可是不破壊大脑就杀不死的怪物集团啊？」
「嗯。但是，在飞行的直升机中作出狙击爆头的决定，这种方法麻烦而且没有意义，榴弹炮也只能吹飞而不能确实破壊大脑。随着时间流逝，一个接一个出来的狂战士就收拾不了了，而且有关键人物逃亡的可能性」
「那样⋯⋯确实，是这样。但正因如此，为了不被发觉才在五公里以上的伐木场着陆」
帕纳德狂乱地挠着头。先头攻势被敌人挫败，那笔账让没有关系的浩介来支付。这件事，让保安局强袭科的局员感到羞愧了吧。
看透了帕纳德心情的浩介，像是心痛那样拍了拍他的肩膀。
「明明没有关系的，请不要这麽想。不如说，这是我・的・战・斗。将艾蜜莉前行的道路上的障碍排除，守护她，伸出手指引方向。队长你们是我们的合作者才对」
「Mr.AbyssGate⋯⋯」
「是浩介。嘛，因为那样的原因，能拜托各位掩护我们吗？啊，慎重起见，我是浩介」
浮现出无畏笑容的浩介的言辞，让艾蜜莉的瞳孔因感动而湿润是理所当然的，凡妮莎不知为何得意洋洋。然後，队员们，因为清楚浩介怪物般的实力，被拜托後产生了振奋的感觉。
全员，以整洁的表情和敬礼作为浩介指示的回应。
「『『『『Yes，AbyssGate！！』』』』」
「所以说，我强调了我是浩介啊！！故意的吧！？都是故意的对吧！？」
「Mr.AbyssGate！马上就要到达上空了！真的不降低高度吗！？」
「喂、飞行员！你也是吗！高度怎麽都好啊，可恶！」
「Abyss！他们开始狂战士化了！」
「队长喂！你那种友好的称呼算什麽啊！强制让你无绳蹦极哦！？狂战士有二十只左右啊，可恶哦！」
「AbyssGate桑！舱门开放了！祝你武运昌盛！」
「谢谢你那完美的敬礼啊！不过之後肯定要打你！那麽，我带头冲锋了，去去就回！」
「喂，你们！擦亮眼睛吧！这是AbyssGate的降临！」
「废妮莎。我之後会让你变成出色的村民的！给我做好觉悟！」
「Abys──晧介。加油！」
「喂喂喂喂、艾蜜莉酱。刚刚，叫了我AbyssGate对吧！？这是怎麽回事！？对我造成冲击了哦！？」
虽然激烈地吐槽着，向开放舱门探出身子的浩介还是回头看向艾蜜莉。艾蜜莉视线移向一边远目了。看来，是被队员们AbyssGate的称呼给感染了。
下一个瞬间，直升机大幅度倾斜了。看样子，一个狂战士将混凝土块像炮弹一样扔了过来，飞行员进行了紧急回避。
结果、
「啊」
因为回头看向艾蜜莉大意了的浩介，留下那种糊涂的声音就被抛出舱外。队员们凝视着发出「啊」的声音後变得越来越小的浩介。
「晧、晧介──────」
在艾蜜莉的声音回响的过程中，浩介灵巧而无力地仰面自由落体。因为事故从直升机上掉下来，真是过分随便地开战啊。
「嘛，我就是这种角色呢。一定」
这麽呢喃的浩介吐出叹息、在空中回转看向地面。在那里已经有接近二十只狂战士发出咆哮，殷切地等待猎物的降临。
将那种可怕的怪物们尽收眼底，浩介从怀中取出墨镜一下子戴上。同时，嘴角上仰。那是深渊降临的证明。
「欢迎真是辛苦了。作为回礼，就让我来满足你们的狩猎吧！」
在空中踏步。在地上等待的一个狂战士，因为猎物突然改变下落的轨道，不由得像孩子那样伸出乱动的手。
深渊卿选择的着陆点，无法避免被周围的狂战士包围。倒不如反过来说。原本就是毫不犹豫地跳入狂战士的密度高的地方。
并且，在着陆前的片刻。响起「锵」的清澈音色，拔出的两柄小太刀，像棋子般转动。像是肆虐的螺旋风暴那样错觉的漆黑剑闪，轻抚如同木头般没反应过来的狂战士的脖子。
嘶嗒，高高落下却发出这种意料之外的轻快声音，反手拿着两柄小太刀放在身後，单膝前突，卿保持着这种痛姿势。
接下来的瞬间，卿周围的四只狂战士的背後响起哐当的声响。毫无疑问，那是狂战士的头颅。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四只狂战士的脖子以上都漂亮地消失了。伤口因为处於燃烧或是结冰的状态，血液也不会喷发。
给人一种像是可拆卸的玩具般的错觉，可怕的怪物们失去了唯一的弱点的头部，发出咚地声音倒下。
卿迅速站起。当然，没忘记摆出单手扶墨镜保持半身姿势。对那样的卿，狂战士们呜呜地散发着杀气。
顺着这气势，卿「呼」地自报家门。
「战斗，是为力量与意志的残杀。没有意志的汝等，无法阻挡深渊。开幕吧。──浩介・Ｅ・AbyssGate。拜见！！」


◎等等，你立太多旗！
有如鲜花咲放般，包围四方的狂战士的肉体缓慢地向後倒。
在失去头部的强靭肉壁的里面现身的是，身穿黑衣，反手架起漆黑色小太刀的卿。单镜片式的墨镜在阴天中也依然反射光芒，灿然一闪。这一定加了特技。
迦啊啊啊啊啊！！！
几层不恊调音重叠起来。狂战士们的咆哮令大气为之震颤。
一如往既地很那个的深渊卿单膝跪地，在身前背後架起小太刀，毫不理会那刺激人类内心恐惧的惨叫，将单方的小太刀收在背後，便立马站了起来。
然後，他向收狭包围网的狂战士们转过半身，伸出单手，掌心向上──然後指尖上扫几下。就像是想说要上就上似的。
「深渊并不弱小到区区无理性之野兽足以胜之」
这声呢喃似乎成为了信号，狂战士们发出咆哮，从三方向向他猪突猛进。地面在震动，令人如此错觉的振动在地面传播开去。若常人面对那迫力的话，恐怕难免瘫坐地上失禁吧。就像是某天的艾蜜莉酱一样！就像是某天的艾蜜莉酱一样！
对此卿则──消失了。
刹那间。三方的狂战士一齐被吹飞了。它们就有如被自缷车撞到似的，以猛烈的速度在他们突进的轨道上後退。当然，还把後方正在迫过来的狂战士们也一起拉倒。
在狂战士们刚才被吹飞的地方，仍未松懈动作的卿──共有三人。
「深渊流暗杀体术・幻击之型──『胧狂华』」
卿似乎喜欢上深渊流起名法了。能在这里披露昨晚通宵想出来的名字（主要以既存之技中并没有特别命名的体术系为中心），看起来他也很满足。嘴角边的笑容说明了一切。
顺带一提，他刚才干的就是放出分身，用掌打同时将三头狂战士吹飞而已。多亏无指手套神奇的能力，才能打出让突进间的巨大身躯走上回头路这种不现实的威力。当然，冲击有波及至脑内，所以并没有缺乏实效这种事情发生。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三名狂战士，在三位卿的背後挥下有如铁槌般的刚腕。然後，分身体便随着搞笑的声音消失了，两名狂战士的攻击，最终只砸到地面上。
然後，强袭了卿的本体的狂战士则──
其巨大的拳头比卿的头部更大。那巨大的拳头覆盖了卿的身影，毫不踌躇地将其压成肉酱。
看起来是这样，但在小型的陨石坑中并没有卿的残骸。不过卿的本体也不可能有如梦幻般消失，看失了目标的狂战士以充血的眼扫视周围，寻找卿的身影。
「没有理性的话，至少用本能去领悟吧」
「唔」
一把声音响起。在狂战士的脚边。
狂战士就像是吓了一跳似地看向自己的脚边。就像是躹躬似的弯腰看着自己脚边的身姿，在那巨体所酿出的丧心病狂的气氛反衬下，颢得相当滑稽。
一把小太刀从地面冲出，袭向注视自己脚边的狂战士。彷佛由地面所生的小太刀刺向狂战士的眼，将其大脑破壊，击碎其脑盖，然後从後脑中钻出。
受到致命伤的狂战士的眼中失去了光芒，身体向前倾的同时，和小太刀同样从土中伸出来的手抓住了它的头发，将其扯向地面。
利用这动作带来的反作用力，卿从上半身像是下跪似的埋在地面中的狂战士的旁边飞了出来。当然，还不忘摆出荒鹰的姿势！
「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头狂战士向身处空中的卿飞扑。它带着突进的势头跳到空中，有如炮弹般试图击坠卿。
「真遗憾。这是幻影」
唰地，狂战士的巨体穿透了卿的身体。从地面中飞出来的是没有实体的卿的分身体。
换个话题，试问本体是甚麽人？
当然，是总是悲怆地，很普通地站在各位身旁的卿。现在他也依附在狂战士先生的身旁。只不过，
「在漆黑狱炎的怀抱中死去吧──『火遁・炎龙牙（万象灭断・深渊业火）』」
呯一声，独特的声音响起。那声音，是神不知鬼不觉间在狂战士身旁跳了起来的卿手中拿着的赤热小太刀──「赫灼雷炎灭天刀」挥舞时划过空气时所发出的。
──火遁・炎龙牙（万象灭断・深渊业火）
火属性最上级魔法「苍天」──将其压缩并缠绕於刀刃上。以缠绕超高温苍炎的剑溶解、斩断敌人。一挥刀便会发出呯的独特音色，由於是带有魔力的剑，因此也能反弹魔法攻击。
对，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光之轨迹，溶解、斩断眼前一切障碍的无敌之剑──其名为，光◯剑！
在展示这把剑的时候，不用说，制作者和卿当然无言地举手击掌了。然後，两个人忍不住在玩某骑士家家酒的时候，被很兔子的两人目击到，被注射以温暖的目光，是一点点黑历史。
被光剑斩断首级的狂战士掉在地上打滚。而其他狂战士则逐一接二地袭向落地的卿。
「这麽大块头也很难动吧？让你们变轻一点吧──『崩轭』」
卿拍响了手指，然後，周围的狂战士便飞上天空了。
──重力魔法 崩轭
曾经神话决战中，密雷迪・莱森所使用过的，将对象强行从重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魔法。失去了重力这一枷锁的狂战士们，在使膂力无可作为的力量下，只得被投上空中。
然後，在遥远的上空中，有两名彷佛照镜子般背靠背，左右对称的卿。侧身面对狂战士们的两体分身体在五指间挟带苦无，摆出投掷的姿势。
「『接受黑暗之神的审判吧──『重遁・裁祸星坠（无处可逃・深渊断罪）』』」
射出的是被加重至重量以吨计算的苦无豪雨。
在空中受无重力这环境所拘束而无法动弹的数十体狂战士能做到的只有本能地以手腕来保护头部。那有如圆木般粗壮的手腕说不定的确能够挡下来。
不过，「重遁・裁祸星坠（无处可逃・深渊断罪）」并不是刺穿敌人的技能。这是被冠以断罪的攻击。然後，自古至今断罪，都是以斩首来执行的。
结果，
「至少，在来世过上平稳的人生吧」
在身处地上的卿的周围，就像是玩笑般头与身体分离的狂战士们如同突然而来的暴风雨般落下。
原因只有一个。苦无的豪雨从最开始就是为了斩首而降下的。超重量的苦无向地面坠下的同时，极幼的钢丝会连接两支苦无。对，一言言尽，这就是从空倾泻而下的钢丝斩头台。
白烟四起。狂暴药的效果令疯狂的战士们开始超速再生，但不可能令头部生出完整的身体，也不可能令身体生出一个脑部，不久後它们就像是放弃再生似的迎来极限，开始枯萎。
升起来的白烟，就有如从狂暴中解放出来的人们的灵魂。
卿屹立在白烟的中心，稍微拉扯一下墨镜，向白烟献上默祷，然後眯细眼睛望向剩下的狂战士们。
他的周围，漂浮着被钢丝连接起来的苦无。分身体降到他的两旁。发出呯的一声，卿挥舞缠绕苍炎的小太刀，而分身体也同样挥剑。
「那麽，是时候结束了。⋯⋯这种空虚的战斗」
卿低声呢喃後，存在感便一口气变薄。尽管站在卿的正面，狂战士们却困惑似地东张西望。
一刻後，卿再次闪现。
五分钟。
那就是被给予神话中的狂战士之名的无理性之兽，在深渊卿面前存活的时间。
～～～～～～～～～～～～～～～～～～～
「⋯⋯这不可能。这是甚麽情况⋯⋯到底，发生了甚麽事」
在研究设施角落的一间光线薄弱的监视室中，男人发出动摇的声音。身穿白衣，像是研究人员似的那个男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的是室外闭路电视传来的直升机场的映像。
保安局和军队会展开强袭这点早就已经预想到，因此，远处能让直升机落地的地方，还有能通车的道路全都设下了监视。在伐采场传来连络的时候，他也只觉得「啊啊，不是还挺快的吗」
只要有狂战士集团在手，大部分的武装集团根本不足为惧。又不是要笼城进行彻底抗战。狂战士集团的作用只在於拖延时间。在强袭者花时间应对怪物们的时候，以事前准备的方法带着研究资料逃亡，在其他研究设施继续进行研究。
只要不断重复这步骤，自己也不会被敌人轻易捕捉。他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
「不可能。这怎麽可能。那小鬼是甚麽回事。这太奇怪了吧。这根本和美国动画里的烂片没差别。这种事怎可能发生在现实」
「⋯⋯因格拉姆」
待在男人身旁的一名貌似习惯战争，身带武装的男人向桌面挥拳，大声叫唤。
身带武装的男人──其名为拜斯・因格拉姆。是这间研究所的警备主任，也是凯西斯为男人派出的护卫。密卖麻药，人身买卖，引起战争，密卖武器等，只要有钱就甚麽都能干的佣兵集团的领导人。
拜斯的脸颊到右耳有一道巨大的疤痕，他神情不芳地以无线向部下发出指令，他脸上的疤痕随着紧绷的表情痉挛。然後，他视线转向男人。
「喂，你在发甚麽呆。赶紧去准备跑路。我死都不愿和那美漫混帐正面干上。将所有剩下的狂战士和『那东西』都放出来争取时间。五分钟之後就离开这里」
「啊，啊啊，知道了。不，先等等。要把『那东西』放出来？」
「啊啊？理所当然的吧。反正那种东西也带不走。那种实验过程的产物只要有留下资料的话，随便放出去和他们打也没问题吧」
「可是⋯⋯的确，如你所说。知道了，我去准──」
白衣男点头并说「我去准备」，但却没把话说完。拜斯讶异地看向他，他的视线紧紧钉在屏幕上。
屏幕中映出了在确保了安全的直升机场的直升机，从那辆直升机中敏捷地降机的保安局特殊部队队员们，还有以超常之技歼灭了狂战士集团的男人，以及和那男人拖手下机的金发单马尾的女孩子。
白衣男睁大眼睛呢喃道「为甚麽会在这里⋯⋯」。拜斯则不爽快地喂了他一声。白衣男似乎因这一声而取回自我，他摇了一下头，说了一句「我去准备了」便离开了房间。
拜斯把视线转回到屏幕上，他眯细眼睛看向不知为何抱紧少年，又或者说更像是拚命央求他些甚麽的女孩子。
「战场上的少女，呢。嘛，穿着白衣也就是说是那麽一回事吗」
就像是想到些甚麽似的下流地笑着的拜斯跟随白衣男离开房间。并用无线向部下发出指示。
～～～～～～～～～～～～～～～～
研究设施的白色外墙。α队沿着那道壁整齐地排队。站在最先头的帕纳德看向部下正在尝试打破的门扉。
β队和γ队也各自带着浩介的一个分身，尝试从其他出入口侵入设施内。
在这队列的後方，浩介一边绷紧精神注意周围的气息，一边意识很微妙地偷看自己的艾蜜莉。
「⋯⋯艾蜜莉。我真的没在意，所以艾蜜莉也不用在意。比起这种事，集中精神吧。就算说我们会保护你，可也不代表你自己不用警戒啊？」
「嗯，嗯。对不起，浩介」
其实艾蜜莉以为是因为自己在浩介跳下直升机的时候叫了他一声深渊卿，结果才害得他从直升机掉了下去，便觉得自己扯了他後腿而因此感到消沈。
在直升机落地後艾蜜莉马上就去向他道歉了，不过浩介有听说过直升机落地和起飞的瞬间最易受到攻击，因此在暗地里警戒周围情况，结果相当不在乎似地回答她一句「啊，嗯，不要紧啊」
当然，没有在意这一点的确是真的，因此才说得那麽轻松，不过艾蜜莉好像听出了别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终究到底艾蜜莉还是和其他家伙一样罗？嘛，我是不在乎啦」的感觉。
结果，艾蜜莉向浩介扑了过去。她紧紧揽着大吃一惊地後退的浩介，「不是这样的，浩介！错的是保安局的笨蛋队员们啊！我只是被带跑，其实是想好好的叫你名字的！求求你相信我啊浩介！」然後大声这样叫喊。
在上演了一场蹂躙剧的战场迹地中，特殊部队队员包围的情况下，而且还即将要入侵敌人的据点的时候，艾蜜莉酱就这样毫不顾忌地央求浩介「不要讨厌我啊！」。看来很意外地，今次的事件令她神经变得又粗又厚了。
「喂，Aby。要冲进去了。要和女朋友调情的话等事後再来」
帕纳德对处於突入前的状态还一点紧张感都没有（从旁人眼中看来）地开展恋爱喜剧的两人，以惊呆的声音忠告道。
「喂，队长。叫法又变得更亲近了啊。这麽想和我打好关系的话，不如就叫浩介吧？」
「可以吗？那你也叫我名字吧，Aby」
「⋯⋯叫你妹的」
极度自然地发生的无视现象。并不是有些甚麽讽刺心和恶意，也不是打算调戏人。帕纳德有如风吹叶摇般自然地称浩介作Aby
在一脸不爽的浩介身旁，被称作「女朋友」的艾蜜莉脸泛红潮，嘴角边忍不住上勺，还以混杂着妒嫉的视线看向以浩介的别名抽出的Aby这一爱称称呼他的帕纳德，总之非常的忙碌。
「⋯⋯太叫人妒忌了。太叫人羡慕了。居然在这情况和可爱的女孩子在⋯⋯该死的深渊」
「你在直呼谁的名字？你信不信我装作事故宰了你？」
艾伦大发雷霆地咬住不知从甚麽地方取出的手帕。看来这人已经壊了。而以完全听不出是玩笑的声色忠告艾伦的凡妮莎⋯⋯大概，已经到了回不来的地方。
包括队长在内，看着浩介等人的交谈，心怀自己也可能成为狂战士一员的觉悟而战，漂泊一阵紧张感的队员们和同伴两目对视，苦笑相交。
「队长，成功了」
帕纳德收到部下成功解锁门扉的报告，向无线对讲机发话。β队、γ队都发出了突入准备OK的回答。
帕纳德开始了倒数。在绷紧的气氛当中，倒数──数到零了。
「GO！」
收到帕纳德的指令，队员们如流水般流丽地入侵设施内部。
艾蜜莉身处部队的中心部，在浩介，凡妮莎和艾伦三方的跟随下拚命跟上队伍。
从无线对讲机中，各部队传来了「Clear」的安全确认报告。
走廊十分阴暗。只有危急时使用的蛍光灯在发光。直升机的一战已经令敌人得知浩介等人的存在。因此，职员们关闭了设施的功能，已经在开始逃亡了吧。
部队的目的是逮捕或是抺杀职员中的主要成员。然後，最重要任务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被狂暴药污染的污水排出。在现况令狂暴药流出对他们而言也不会产生甚麽好处，但他们被迫得走投无路时会干出些甚麽事⋯⋯不能乐观看待。
因此，既然已经暴露了，便不得不迅速地压制设施内的所有地区。队员们边用手上的端末确认目前位置，边在没有人影的诡异的设施内部勇敢地前进。
在道路的前方，能看到一面墙壁。看来前方是条Ｔ字路。
那个时候
「敌人。前方，有武器！」
「散开！」
浩介大声怒号，帕纳德以雷霆之速发出指示。一秒钟内队员们就左右分开，藏在柱子和房间的入口中。浩介也抱着艾蜜莉藏在柱子的阴影下。
几乎同一时间，达达达达达达达的连续开枪声响起。在走廊的深处闪起了枪口焰，下一瞬间浩介等人藏身的柱子和墙壁受冲击而破损。
看来有人类在埋伏。
队员们的反应迅速无比。他们以洗练的动作正确地向枪口焰发出的地方开枪。
「不能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爵士，榴弹！」
被称作爵士的队员向走廊深处发射安装在狙击枪枪身下的榴弹炮。而後，热波伴随巨大的爆炸声掠过众人。
「Go，Go，Go！！」
在爆炸的余韵还没结束时，帕纳德就开始下令，队员们边开枪边跑下走廊深处。他们分成左右两排向前方开枪。一瞬间，能看到男人逃向了走廊的分叉路。
後续的队员看向来不及逃出榴弹的爆炸而蹲下和倒下的男人们。男人们因痛而发出呻吟，不过马上他们身体开始痉挛。那个瞬间
咚咚咚
枪声响起。队员们毫不踌躇地击穿了他们的头部。
「Clear」
「Clear」
队员们以平静的声音传达已确保安全的信号。然後，他们就像是甚麽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再歙如同流水般向男人们逃跑的走廊深处前进。
（⋯⋯果然，真正的特殊部队很厉害啊）
浩介禁不住小声地称赞道。在他身旁的凡妮莎以稍微有点得意的表情表达肯定。
（这是当然的。虽不像是浩介般有压倒性的强大，不过保安局强袭课特殊部队全都是精英。若对手不是脱离常识的存在，基本上都无人能敌）
就像是证明凡妮莎所说的，帕纳德所率领的α队轻易地驱逐身藏设施四处拖延时间的武装集团，势如破竹地前进。
而从无线对讲机传出报告的其他部队也同样，至今还没有报告说有人负伤。与分身体共同分享情报的浩介也知道自己的分身几乎没有活跃的时机，而重新体验到特殊部队的强大。
在前进一段时间後，浩介等人到达了一间广阔的房间。根据事前下载的凯西斯的资料所示，这里应该就是主研究室。
能颢示这里是主研究室的是，四处都有大概是用於研究的各种机械和放着不知道甚麽东西的桌子以及电脑。
「队长」
「啊啊，我知道」
浩介小声地提醒道，而帕纳德则对此颔首。手势指令已经打出，队员们也将枪口指向四面八方。
「哟哟，这不是保安局的精英大人吗。在这种地方钻来钻去，是想干啥呀？」
语气轻松地如此说道的是，脸上有着特徵性的大伤痕的表情轻薄的男人，拜斯。他看起来从容不迫，双手甚至没碰以肩带吊起来的轻机枪。他就像是投降似的举起双手。
「⋯⋯拜斯＝因格拉姆。没想到你居然会在这种地方」
艾伦以枪口指着他并叹息道。凡妮莎以视线讯问他「那是谁？」，他便答道，那是之前Ｊ・Ｄ机关的特工放跑後失踪的十恶不赦的佣兵。
听到这後，完全不打算放人的帕纳德便准备立马抺杀他。
「喂，喂喂，先等等啊。杀了我的话，事情可就会糟糕──」
「开火！」
拜斯看起来有甚麽话想说，但帕纳德没有手下留情。二话不说便下令射击。拜斯立马向横扑，无数的弹丸穿过他刚才站的地方。
拜斯躲在桌子的阴影中，咒骂道「所以说我讨厌这些甚麽叫精英的白目啊」，并用无线对讲机发令。途中，拜斯藏在房间各处的部下，一齐向部队按下扳机。
队员们一瞬间散开到能够互相掩护的地方，向四面八方应战。而浩介也半深渊卿化，边保护艾蜜莉就算有个万一也不会中弹，边压制敌方势力。
「该死。凯西斯这混帐。工资和工作根本搭不上线！喂，大叔！还没完吗！？这已经撑不住了！」
「──」
拜斯边以轻机枪与队员对射边大声怒号。然後，一名男人爬出了房间深处的桌子的阴影。他看起来因激烈的枪战而无法动弹，蹲在了地上。
看到了他的拜斯啧嘴，并从怀中取出手机，毫不踌躇地按下了待机画面上的一个按钮。而後，惨叫进发。
「抱歉罗。为了我去死一死吧」
拜斯所按下的按钮，是让部下喝下的【狂暴药】的起爆装置。
当然，拜斯的部下们也知道自己喝下的东西是甚麽。要问为甚麽他们知道，也还要喝下去，那并不是因为忠诚心，而是恐惧。只不过是不喝的话就会被拜斯这一老大杀掉。那个恐惧心令他们即使知道药的真身，也容忍自己药喝下去。
拜斯并没打算带着所有部下一起逃走，因此他作出了这残忍而冷酷的判断。除了侧近和有作为的部下外，其他低层人员一个不漏，全都把药喝了下去。
「啧。全员，集中精神在狂战士身上！别碰到飞沬！」
帕纳德发出号令，同时浩介前往收拾狂战士。他并没有疏忽於保护艾蜜莉，而她身边也有凡妮莎和艾伦在。最近，虽然废妮莎一直在暴露出残念的一面，但其实力是一流的。
毕竟她是能只身一人，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从金伯利所率领的数十个追兵手中保护艾蜜莉，一对一中能够轻易制服狂战士的猛者。
而艾伦也自不用说。能够一次和几个淋浴了【狂暴药】的第一感染源的狂战士战斗的杀手专家。现在，他手持令人联想到某魔王的双手枪作武器，以类似枪械形的武术，击退所有靠近过来的敌人。
但是，从四面八方，被一群狂战士这麽近距离包围，浩介会特别留意那边也是不可避的事⋯⋯
「啊」
艾蜜莉不禁发出声音。她视线的前方是，正打算离开房间而打开门的拜斯，还有被拜斯捉住後衣领丢出房外的白衣男。
浩介将一名狂战士的首级斩下，踏出一步欲将拜斯捉拿──的前一刻。
「那麽，再见了各位嘉宾。还请尽情享受欢迎品到最後吧」
语毕，拜斯便按下了手机上的按钮，然後关闭了外表强固的门。
到底，是为甚麽按下了按钮。那个理由立马便颢现出来了。
「咕噜噜噜噜噜噜」
低沈的呜声夹杂在枪声之间。
「队长！看那对门！」
「唔，喂喂，这甚麽鬼⋯⋯」
浩介所指向的，和拜斯等人离开的门方向相反的门不知不觉间打开了。然後，看到门後出现的东西，帕纳德不由得僵直了。
出现在门後的，是身长约有两米的巨大的──野兽。外表，是猫吧。柔软的肢体，轻轻摇摆的尾巴。只不过，还有找遍全地球都不会有的巨体。瞳孔充血，口边被唾液沾湿。
在那後面，虽不及猫，但也肥大化，很明颢不正常的饥饿的野兽们出现了。有狗，有老鼠也有猿猴。不管是哪一只，都已经是货真假实的怪物。
「原来如此。没有理由不把狂暴药用在动物身上。更河况这里是实验设施。没有动物作实验体反而更奇怪，吗⋯⋯」
帕纳德以苦涩的表情呢喃道，然後向部下发出指示，重整阵形。同时，β队和γ队的怒号从无线对讲机中传出。看来，那边也和动物的狂战士陷入了遭遇战。
多亏浩介的分身，现在似乎还没有队员要脱离战斗，但现在也不是能够马上合流的情况。
「没办法。虽然不知道有多少头，总之先全收拾──」
「不，Aby。你和格兰特愽士一起去追因格拉姆吧」
浩介再次化作深渊卿，准备与动物的狂战士──狂战士・兽一战时，帕纳德出声制止他。
浩介不禁「你疯了？」摆出不可置信的表情看向他。帕纳德没有理会浩介，投出了手榴弹和催泪弹。动物的话，就算狂暴化，对视觉和嗅觉会造成强烈刺激的物质前，多少也会害怕吧⋯⋯
意外地，帕纳德这想法是正确的。狂战士・兽们虽然没有害怕，但却急忙向後退。
帕纳德在脑海中将这有用的情报组织到作战中，并将刚才拖延到的时间，用来向浩介搭话。
「因格拉姆，还有他带走的男人，都是不能放跑的猎物。在不知道对方会甩甚麽手段逃跑的情况下，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而且，如果让他们逃跑的话，把她带来这里就没意义吧？」
帕纳德这样说完，笑了。他看向的是，双手抱头缩成一团，也依然拚命地看向周围情况的艾蜜莉。
他说得没错。在几个需要压制的设施中，选择对这个设施出手都是为了艾蜜莉。艾蜜莉知道自己这样很任性，但还是这样拜托浩介了。不是为了世界，也不是为了保安局。浩介宣言过，是为了艾蜜莉才来这里。
浩介再次看向帕纳德。周围的狂战士大部分都已经被队员清理掉，但要和狂战士・兽一战的话，恐怕难免出现死者吧。
但是，帕纳德回望浩介的眼神中，没有半点踌躇和惧怯。为了应做的事，而做最合理的选择。在他眼中的是身为一名专家的觉悟。
「收拾掉其他地方的家伙後，我马上就把分身送来。尽量不要勉强，专注於拖延时间」
「这还真是令人振奋啊。只是拖延时间的话，简直简单到令人会疏忽起来啊」
对无畏地笑道的帕纳德，浩介边扶起艾蜜莉，边还以无畏的笑容。
「帕纳德。你，真是个好男人啊」
「现在才注意到吗？你意外地挺迟钝啊，Aby」
浩介和帕纳德出拳相碰。不知为何凡妮莎以闪亮亮的眼神看着很有男子气概地笑着的两人，总之先无视她吧。
浩介拉起艾蜜莉的手一口气奔跑。凡妮莎和艾伦则跟随他们。
同时，狂战士・兽看来比起对催泪瓦斯本能性的嫌恶，更不愿放走猎物，它们一齐冲上前。
「别让它们碍到Aby！」
在帕纳德的一声号令下，队员们展开弹幕。狂战士・兽们被横面飞来的子弹射中，不得不停止向浩介等人突进。
趁这隙间，到达了拜斯等人离开的门扉的浩介边打开门，边看向与改变目标的狂战士・兽们对歧的帕纳德等人。
看到停下脚步回头看的浩介等人，帕纳德发出了怒号」
「不要在意我们，快走！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会追上来」
「等，你这笨蛋！为甚麽好说不说遍要在这里说这句！？」
对帕纳德无畏地笑着说出来的台词，浩介吐槽了。为甚麽，能在这危机重重之地，说出这麽帅的台词啊。不是死宅的帕纳德也不可能玩涅他，结果显得更加不吉了。
但是，在这死地中帕纳德就彷佛被甚麽东西上身似的，状态超好地继续立旗。
「Aby！这件事解决之後，咱们一起去喝啤酒吧！」
「住口啊！在战场里，『我回去之後～』之类的台词絶对不能说啊！」
当然，浩介的话自然得不自然地被无视了。
「格兰特愽士！和部下与你再见的时候，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你愿意听吗！？」
「哎？好，好的！我一定会的！」
「所以说住口啊！艾蜜莉也别回答啊！真的会闹出人命的！」
果然，应该留在这里吧。浩介虽然这样想，但狂战士・兽的其中一只立马迫近浩介等人，艾伦「请快一点！」将浩介等人拉到门的对面，所以这想法没被实现。
坚硬的门被关闭，帕纳德临走前笑容灿烂地树起姆指的景象紧紧印在浩介脑海中。
狂战士・兽似乎向以身体撞击门扉，门扉凹起了几处，枪声呯呯呯地响起。
「来，不要发呆赶紧走吧！」
听到艾伦所说的话，凡妮莎和艾蜜莉站了起来。浩介摆出一副无以名状的表情，也站了起来。
就这样，浩介等人向走廊深处前进了。不意间，凡妮莎呢喃道。
「真是个，悲伤的事件呢」
「烦死人啦！」
对那极其恶劣的台词，浩介吐出一口吐槽。被啪一声地打头的凡妮莎泪目，而一脸不明所以的艾蜜莉和艾伦无言以对，在这情况中浩介祈祷道。
「帕纳德。我马上就去救你，可别死了啊」
浩介的脑海中，不知为何笑容灿烂低竖起拇指的帕纳德的身影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


◎深渊卿之怒
在只有应急灯光照亮的通道，浩介一行奔驰着。
看不见应当追击的拜斯和白衣男的身影，领先的浩介脚步没有迷惑。在盖斯的数据中也没有的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地下设施，浩介没有任何迷茫。
托天职「暗杀者」的技能「+追踪」的福，能够追踪逃走的拜斯他们的脚步和气息。那是常人所无法察觉的细微痕迹，那个切实地追捕敌人的身姿，姑且不论凡妮莎沉醉的表情，艾伦已经忘记是第几次脸颊抽搐了。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没事。跑起来！」
从走廊拐角出现了狂战士。在正面有两只狂战士沿着地面突进。让艾伦和凡妮莎不由得停下脚步采取迎击行动，在听到浩介的话语後反而反射性地加速了。
浩介迅速向脚使力，无声地加速，看那样子是想要顺着墙壁过去。让艾蜜莉她们从侧面追随过去。不过这马上被证明是错误的。
浩介将脚贴在墙上跑起来，进而登上天花板倒了过来，就那样在天花板上奔跑。──技能「影舞」。是浩介的拿手好戏。
「哈啊」
浩介在天上疾走，意识到目标飞到不可能到达的场所时，两只狂战士停滞了一瞬，浩介跳入两只狂战士中间。
保持颠倒状态，如同风之漩涡般回旋的小太刀一闪。苍穹之光温柔地拂过狂战士的脖颈，毫不客气地熔断。顺带从指环手套中放出冲击波，将狂战士们向墙边击飞。
乾净利落地着地，像是什麽事也没发生那样，浩介重新开始领队。
没有飞沫，不妨碍道路，狂战士的身躯倚墙空虚地颤抖着。
在来到这里之前，被恐怕是拜斯训练过的干扰用狂战士和狂战・野兽不断地袭击，零零星星地，却完全没能停住浩介的脚步。
不久，浩介他们到达了通往一扇铁制门的通道。通道十分宽广，但却杂乱的放置着大型的箱子和机械材料等杂物，如果让复数的人通过必须要排成一列。
「凡妮莎」
「了解」
浩介呼喊道，得到了回应後瞬间移动。凡妮莎抱起身旁的艾蜜莉，藏身於大型器材的背後。艾伦也躲了起来。
刹那。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轰鸣着。全自动射击状态的机枪不断开火，大量的子弹将堆积於通道的行李驱散。浩介闪身躲开飞来的子弹，同时，投掷出一枚苦无。
「浩介。你亲爱的的凡妮莎，期望着你能用刀切开子弹哟」
就算处於被枪击状态，凡妮莎依旧忠於自己的慾望，在胸口被紧紧拥抱着的艾蜜莉，小小地吐槽着给了一耳光⋯
「不，姑且不谈偏离弹道，将全自动射击的子弹精确无比切开的伎俩，我可办不到的啊？」
那样说了的浩介，让凡妮莎「哎⋯⋯」瞪圆了眼睛。看来在凡妮莎心中，浩介是无所不能的，这样。
面对凡妮莎那「是自谦而已才这麽说的吧，真相是？」的眼神，浩介露出苦笑。
「能够做到将全自动（机枪）的子弹全部斩飞这种事的，也就魔王，或是魔王妻子的剑士大人呢。我的话，还是偷袭更擅长」
浩介怂了怂肩，然後消失了。作为代替，刚刚浩介所站之处出现了一枚苦无。那是浩介之前投掷出去的。
当然，那枚苦无在这里意味着，
「咕啊！？」
「可恶。什麽时候──」
「嘎呜！？」
浩介身处敌阵之中。
苦无特有的能力之一。空间代换。和刺在合适的墙壁上的苦无交换，突然出现的浩介让拜斯的部下惊慌失措。马上将枪口对准，可身首已离别。
熔断的一击，给予他们非现实的死亡。连化作狂战士的闲暇都没有，如同壊掉的玩具般滚动的身首，踏入了死亡之旅。
即便如此，还是和狂战士的终末那样枯萎，和不留原型的溃散不同，人的屍体在空间滚动，不习惯死人镜头的艾蜜莉脸色发青，足够唤起恶心的回忆。
「艾蜜莉。马上就要到了──」
「没、没事，晧介。我们走吧！」
发青的脸抽搐着，艾蜜莉却以强有力的声音制止了浩介的话语。接着，像是明白了什麽似得，凝视着眼前坚固的铁门。
「晧介。在那里⋯⋯」
「知道吗。啊啊，就是那样。在这扇门对面。虽然很焦急，但还没有逃跑。刚好赶上的样子」
「这样⋯⋯」
艾蜜莉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後，稍微闭上了眼睛。在脑海中，映出如同走马灯般的光景。在当教室度过的每一天。助人为乐的赫德里克和里夏的笑脸，罗德和丹尼斯争吵般的问候。洁西卡恶作剧的笑容。萨姆和马洛开朗愉快的应答笑话。
艾蜜莉爱着的兄长姉妹。现在已经不在了，也无法再见面的，重要的家人。
静静地，艾蜜莉睁开双眼。
「晧介、拜托了」
「哦」
话语虽然不多，却是强烈的回应。浩介的小太刀拖拽着苍穹光芒刺向铁门。如同切入黄油一般，小太刀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贯通了（铁门），以那份超高热量所刺中的地方为中心，周围瞬间熔化。
因炽热而熔化的铁门粘稠地落下，门对面景色开始显现。
在铁门的对面似乎是地下停车场。停着几辆轿车和卡车，还停有铲车这种特殊的车辆。
其中一辆中型的卡车旁有两人。在堆放着行李的货架旁边，因为铁门的熔化而哑然，一动不动地呆站着。
黏糊糊的，门消失了。艾蜜莉和他们间隔的铁门。
先看到的地方是膝盖。其中一人（的膝盖）是刚刚见过的拜斯，另一个人的西裤有着印象。那是里夏和洁西卡总是说太朴素的深棕色。如果再靠近一点，能够发现右膝的地方有小小的开口。
能够看到皮带了。最近，是不是稍微瘦了呢，皮带孔的位置挪动了。外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好好地吃饭吗，大家都很担心啊。
领带出现了。明亮的藏青色，有着清晰条纹的领带。实际上，那是在他的生日，艾蜜莉赠送的礼物。盯紧了零花钱，让里夏和洁西卡帮忙挑选的。
「啊啊⋯⋯」
不由得发出了声响。那是，直到最後的瞬间都不想承认的──「说不定搞错了呢」这种就连自己也在嘲笑的虚伪缥缈的希望。
浩介一挥手臂。铁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能够遮住的东西，已经什麽都没有了。
就算在急速冷却着，铁门飞散的残骸还在炽热地照亮周围，艾蜜莉慢慢地踏入。右边是操纵神秘力量的远东守护者，左边是有必要的话连祖国也对抗的勇敢守护者，背後跟着象徵必要之恶的不存在的守护者，带领着（他们）
飘扬的白衣。那是艾蜜莉的骄傲。自身累积之物，同时也是他给予居所的证明。而现在，那十分沉重，空虚。
旁边的拜斯抱着头叫喊着「这太快了吧，怪物啊」，他依旧茫然地呆立着，艾蜜莉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但是，以絶不能哭的决心的表情开了口。
「为什麽，是⋯⋯老师」
问题的意义，不可能不明白。
艾蜜莉的第一句话，将他，作为艾蜜莉父亲的恩师──雷金纳德・当教授从父亲变回了教授。
「艾蜜莉⋯⋯」
「这是为什麽啊，老师」
听到呼唤自己名字的，不认为能够再度听到的声音，不论愿意与否，艾蜜莉的心都因此颤抖。是因为强行抑制的原因啊，重复的话语没有抑扬。
「⋯⋯艾蜜莉，我只是──」
当再度开启话匣。看起来像是辛苦地忍受着什麽，忽然咬紧了嘴唇。注视浩介和凡妮莎。
在被沉默支配了的现场，冷不防的，拜斯看了看手表。那个瞬间，一直处於拜斯视线外的艾伦作出了反应。
瞬间给浩介递了颜色。那是，即便艾蜜莉对话也好，先把拜斯扣押的信号。没有放任敌人的理由，浩介也以视线表达同意。
接着，在浩介和艾伦动手的前一刻，
「哎呀，别乱动哦。小姑娘亲爱的爸爸就要被开洞了哦」
察觉到的拜斯更迅速地行动了，用手牢牢钳住当的脖子，作为盾牌藏在後面，枪口顶住侧腹。
枪口就这样纹丝不动，打断了艾蜜莉对话的拜斯，凡妮莎的眼光有点惊讶。
「你打算干什麽？」
「不，没什麽。在和女儿一样的孩子面前，我觉得就算是・威・胁・也不算什麽傻事吧？」
「威胁？⋯⋯当教授，你是被威胁後在这里的吗？」
「哼嗯～～，不能说是威胁呢。应该说是强硬地拜托交涉後勉勉强强答应才对呢」
看来，当教授会在这里并非本意。强硬地压在身上的枪口的触感，让当皱了皱眉头。拜斯哂笑着，向艾蜜莉比了比下巴。
「天才小姑娘哟。你的这位爸爸，真是坚强啊。以不对你出手为条件，连别人的鞋都愿意舔。这种献身把戏都演到我这来了，虽然是想要放过你的，不过，小姑娘自己来了就另当别论了」
「喂、等等，和说好的不一样。不对艾蜜莉出手的──」
看着健谈的拜斯和当慌张的样子。只是那样看的话，简直，就像是真的以艾蜜莉为盾要挟的那样，就算不愿意也不得不答应。
拜斯嘲笑着艾蜜莉的动摇，眼神中充满卑劣──
「老师，请回答我。为什麽，要做这种事？」
「⋯⋯」
在那里的是没有丝毫动摇，眼神坚定不移，拚命压制灭却掉满溢出的感情的艾蜜莉。对着在这里表演着拙劣闹剧的当露出了看到什麽污秽的表情，可以看出完全不想参与到这场闹剧的强烈意思。
看着艾蜜莉的样子，浩介和艾伦不禁小小地微笑了。凡妮莎的眼神透露着担心，同时对展现了「坚强」艾蜜莉而感到骄傲。
「什麽啊，还以为会有点动摇呢。嘛，虽然也没有期待，王牌是这个才对」
冷漠地离开了当的拜斯耸了耸肩，一口气将载货卡车上的大箱子的遮布掀开来。
「啧，你」
「哎呀，这样就动摇了呢。以防万一带了过来真是太好了」
艾蜜莉的面孔像是鬼一样注视着拜斯。浩介他们也不例外。特殊的透明箱子中放着的，是还不到五歳的孩子们、仿佛在恐惧着，三人躲在箱子的角落，颤抖地缩着身子。
拜斯在用手指押上智能手机的同时，卑鄙的笑容加深了。
「那边的美漫小子，还有特工，一毫米也不准动哦？如果我手滑了的话，这些孩子可是会在光天化日下变成怪物哦？」
因为清楚浩介能力的缘故，拜斯在进行轻浮言行的同时，一瞬也不将自己的视线从浩介身上挪开。在这种状态下，恐怖在浩介的气息消失的瞬间，就不会有任何踌躇按下服用了巴萨克的孩子的起爆开关吧。
⋯⋯只不过，浩介像平时那样，普通地消失了。
「邪道。你活着就是一种罪过」
了解到意图的凡妮莎为了争取时间开骂了。而拜斯，在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被对手怒骂，则是很愉快那样耸了耸肩。当然，浩介在视线之外⋯⋯之外⋯⋯
「你们这些政府的狗倒是再凶一点啊。是被骂多了麽，近来都畏畏缩缩的。嘛，这样也好。总之，先把那麻烦的东西搁一边吧」
浩介在视线之外⋯⋯之外⋯⋯之外。
拜斯的视线和对话流向了凡妮莎那边。极其自然，没有任何疑问，理所当然。慢慢放下枪的凡・妮・莎和亚・连看着都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就算没有使用技能，也是有有利的时候⋯⋯并没有在哭呢？」
「什、咕啊！？」
总是抽抽搭搭，普通地来到你身旁的浩介，参上。拜斯忽然被吓了一跳，手腕被控制，智能手机掉落，膝盖弯曲伏在地面。
「咕、可恶啊。你这美漫小子！为什麽你这种存在会出现在这啊！」
「虽然不是不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过还是给我闭嘴。现在是艾蜜莉的时间」
压制着关节的手腕忽然增加了力量，让拜斯发出了「唔啊」这种小小的的苦闷声。
因为身旁突然出现的浩介而後退的当，受到了艾蜜莉刺痛的视线。
不过，拜斯的闹剧总算是结束了，所以能够继续对话也是想当然的吧，
咣咣咣
从地底传来的可疑声响敲击着浩介他们的鼓膜。是什麽机械在运作的声响。但还是过大了。浩介他们惊讶地将视线重叠到地板上。
紧接着，在视线的集中处，看到了地板的裂痕。不，并非是裂痕，而是呈圆状的线以及两条穿过中央的竖线。
「电梯，吗？」
凡妮莎呢喃着。正如她所说，在这个地下停车场兼货物放置所的下方，还有地下空间的存在。圆形的电梯直径在七、八米左右。是预定用於运输大型器材和物资的大电梯。
那个上来了。同时，猛烈的讨厌预感也一同流向浩介他们的耳朵，这次则传来了闷声闷气的笑声。
「库、库库，呼哈哈。终於到了啊。明明诱导到电梯却耽误了那麽多时间，勉勉强强安全上垒呢。还想着在争取时间前辈简单突破追上的时候会怎样呢，为此展开了这种没有价值的闹剧」
这麽说着的拜斯被浩介在地板上压得更低了。想要质问那句话的意义之前，电梯的门打开了，左右分开，地板上开了个洞──
刹那，无数的什麽飞了出来。
「啧，趴下」
浩介叫喊的瞬间到达艾蜜莉前方。紧接着，用小太刀对袭击横向一闪。凡妮莎和艾伦迅速伏身，总算是成功回避第一次攻击。
浩介的迎击斩断了它，伴随着噗恰这种活生生的声音掉在了地板上。痉挛地跳跃着，并且失去尖端後的瞬间缩回了电梯下面。
「触、触手？」（Ｇ：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看来是这样呢。那家伙，到底，叫出了什麽」
艾蜜莉的脸色发青，那确实是触手。颜色就像是人类的大肠一样富有肉感的触手。好几条那种东西同时飞了出来。
「大叔。计划Ｂ！总之到合流地点！」
「嗯，我、我知道了！」
在浩介离开的瞬间，拜斯弹起来转动着，同样勉强地回避了袭击。然後从门开着的卡车驾驶座上拿出公文包的同时，启动了引擎。
但是，没有乘上卡车，拿走公文包就猛地跑了起来。
另一方面，当也知道地下来的是什麽，在电梯门打开的瞬间翻滚到了车下，从车子另一边平安无事地现身。并且，手中拿着和拜斯一样的挎包还有长方形的盒子，然後想着拜斯相反方向的门跑去。
当然，浩介他们为了阻止拜斯而瞄好了枪口和苦无，但被眼前飞出的大量触手阻止了。
在那之上、
「啊，晧介。那些孩子们」
「那群***。最初就是瞄准这一点」
就像是对引擎声起反应了那样，出售们袭向了大型卡车。人类孩子手腕粗细的触手瞬间让卡车侧翻。自然，孩子们所在的箱子被抛出。箱中的孩子们混乱地发出悲鸣。
对那悲鸣起了反应，触手缠上了箱子。托箱子坚固的福，没有出现压扁或是贯穿的情况，但被牵往电梯。
「凡妮莎，艾伦。艾蜜莉（就拜托了）！」
「明白了」
「喂喂，真是的。这完全不是我的领域啊」
顺从浩介的指示守护在艾蜜莉身旁，保持着和电梯的距离带着艾蜜莉後撤。飞扑而来的触手，虽说大部分都被浩介斩飞，不过能用子弹击飞的两人的技量也只能用不愧来形容。
一瞬间得出交给他们也没关系判断的浩介，打算去帮助孩子。
可是，
「会这麽简单让你做到吗！」
「你这个***啊！」
在门的对侧，拜斯用机关枪以艾蜜莉为目标连射着。说到底，模仿子弹击落子弹这种事情，是除了某个魔王以外的人都做不到的技巧。凡妮莎和艾伦自然不可能。
因此，浩介不得不以苦无来展开结界防御。那除了阻碍一点时间外就没别的，
「哟，美漫混球！是英雄的话就要像英雄那样，别对那麽可怜的小矮子们置之不理啊」
在令人厌恶的拜斯嗤笑的话语响起的瞬间──那个飞奔而来。
如同达人刺出的枪，无数的触手扎进墙壁和天花板上。接着，利用伸缩的反作用力从地底现身，一言以蔽之，那是肉块。
如同肉糜般糅杂成一团的肉块，再生长着合适奇怪而彪悍的触手，能挑起人生理性的厌恶感的姿态。
噗哟噗哟地活动着，如同浊流般爬上来，在散布着肉和体液飞沫的同时覆盖上了手边的猎物。──是的，那便是放着孩子们的箱子。
「那个箱子很坚固呢，让那个实验体的悲惨下场吞下，也算是一种职责吧。请好好努力去救他们哦。和我们无关哟？」
实验体的悲惨下场──正如话语所述，肉块是巴萨克实验过程中生成的产物。产生丑陋的肉块成果的原因只有一个，那是为了知晓巴萨克的效果界限而做出的恶魔行为。
巴萨克强制给予肉体细胞超过其限制的超活性和反复再生。那麽，在持续给予巴萨克的同时，还提供年轻健康的肉体会怎麽样呢？以再生的形式被卷入，原来的肉体和别的肉体融合。不断重复这一过程。
然後诞生了，已经连生物的原型都没有留下的最壊的怪物──狂战士・奇美拉。而融合的原生物是什麽，已经不清楚了。
地下最深处的实验室，将合适的引导至到电梯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如果是狂战士・奇美拉的话，对已经不考虑到操控这个超常存在的拜斯来说，便是真正的王牌。那番闹剧，正是为了引导狂战士・奇美拉而争取时间。
拜斯在留下台词的同时，迅速消失在了门的对面。狂战士・奇美拉为了能够抢到孩子的箱子，不停地以浩介他们为目标持续着暴风雨般的触手攻击。
完全防下它们的同时，咬牙切齿的浩介背後，传来了艾蜜莉颤抖的声音。
「晧介，那些孩子们⋯⋯怎麽办啊！不去帮忙的话！」
「⋯⋯」
没有回应。平时总是能马上自信满满地作出回答的浩介，没有立即回答。讨厌的预感涌了出来。难道，即使是浩介，也没法拯救吗。正如拜斯所说，结束了呢⋯⋯
「浩─」
艾蜜莉的泪颜在窥伺到浩介的侧脸後，瞬间，不由得将话语咽下。
总是飘飘然的，即便危机中也笑着的浩介。偶尔认真的脸庞，寄托决意的脸，游走着想法的脸，这些全都看过的艾蜜莉，却不清楚这个表情。
什麽都没有，「无」的表情。
老实说，吓了一跳。一直凝视着狂战士・奇美拉的瞳孔中看不到情感，感情像是从脸上剥落，完全不像浩介。
「不管怎样，我能明白。虽然不知道原本的姿态，但还是感觉能明白⋯⋯好害怕。好痛苦。被带到这种地方，成为那种模样⋯⋯」
没有起伏的话语。於是，不止是艾蜜莉，凡妮莎和艾伦也注意到了。
浩介现在「生气了」。并非保安局追逼着艾蜜莉那时展现的恼火水平。那个时候还留有余地。因为救出了健在的格兰特家，也因为玛古达勒斯局长他们的信念，而且研究楼那边的主因也是事故。
所以，就算发火了也没什麽意义。但是，现在不同。浩介被眼前外道的所作所为。恶意和慾望的化身。是清楚的。虽然不知道详细，但眼前的肉块是由什麽材料组成。是清楚的、那个时候，谁在哭喊嚎叫。
所以，浩介怀着──愤怒。
「艾伦」
「是、是⋯」
突然被叫到的艾伦打了个冷战。平静的，但却能感受到侵蚀的恐怖让艾伦流出冷汗，浩介用缺乏起伏的声音下令。
「追击『那个』。抓住他。我来帮助孩子们，直到赶上为止」
「Ye、Yes，Sir！！」
浩介将小太刀刺向地面，地面生成了火之路。直到拜斯离去的门形成了直线，在炎之壁守护的道路上，艾伦疾驰着。
「艾蜜莉」
「似、似的」
「去追教授。凡妮莎」
「是、浩介先生」
「守护艾蜜莉」
「了解」
火焰驰骋。指向当离去的门。踌躇的艾蜜莉被凡妮莎抓紧了手。尽管如此，担心着孩子和浩介的艾蜜莉回过头来，浩介戴上墨镜开口了。
「放心吧，艾蜜莉。我会帮助孩子们的。毁灭这个可怜的怪物。让『那个』为出生而後悔。只有当要拜托艾蜜莉，除他以外的人都跑不掉。所以，去吧」
「唔、嗯，知道了。⋯⋯晧介，那些孩子，拜托你！」
「啊啊，交给我吧」
在凡妮莎带领下，艾蜜莉跑了起来。狂战士・奇美拉的本能让它回避着炎之壁，但还是将触手绕过天花板伸向猎物，但在尽头却被苦无结界弹开而不能如愿。
艾蜜莉她们各自消失在追逐目标的房间。感知到这点，浩介，不，深渊卿，摆出了帅气的姿势安静地宣告。
「这份怒火，属於被玩弄的你们。作为代替，我为你们报仇雪恨。所以，请安息吧」
被愤怒驱使的深渊卿，开始了名为救赎的战斗。


◎想要……约会啊……
没有脚步声，最大限度地警戒周围，但却以最高速度奔跑。不存在机关的特工──艾伦，以惊人的速度追踪着拜斯。
看样子是逃向了设置设施动力相关的地方，通道上遍布着各种大小的管道和电子设备。
这时，艾伦的视线突然映照出了警戒之物。那是设置在前进路线上不显眼的极细的线。应该是简易陷阱。
艾伦面不改色，速度也没降低地跳向墙壁。接着以三角跳的要领跃至天花板，用手抓住一根管子像是钟摆一般荡了过去。
就飞跃一根线而言这种跳跃稍微有点多余了，可那线是掩饰，单纯地飞跃的话前方会有红外线类型的陷阱，结果这是正确的。这是艾伦多年的经验在一刹那得出的判断。
「像他那样在天花板上行走就会很轻松呢！！」
「切。这种反应吗，你也完全是个怪物啊」
瞄准艾伦落地的瞬间，躲藏在杂物後的拜斯开火了。但是，艾伦看透了那点，在着地的同时趴伏在地面，子弹空虚地穿过他头顶结束了。
保持趴下，艾伦不断地扣动扳机发射子弹，为了反击逼近拜斯。拜斯漏出了「唔哦！？」的声音，像蟑螂一样敏捷地躲避成功。
「尝尝这个！」
「在这种地方你是不是傻！？」
拜斯愤怒地叫喊着投出了手榴弹。在这种狭小的地方，而且，还是在这种布满了不知道是什麽管道的地方投掷炸弹到底在想什麽！叫骂着的艾伦跳了起来，以立着膝盖的状态架着双手瞄准。
然後，射出的子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空中的手榴弹，在拜斯和艾伦的中间爆炸了。开火的同时滚动到通道的一边，身着防弹防切割耐冲击的大衣的艾伦抱着头，尽管如此还是承受了十分痛苦的冲击，拜斯乘机狙击，
「咦！？」
「这是汝之光，对吧？」
咕噜地滚到脚边的「那个」，让脸颊抽搐。然後，进发出强烈的光芒。
对艾伦的本事有着某种意义上的信任的拜斯，已做好投掷出的手榴弹被击坠预想，同时还投出了闪光弹。
手头的手榴弹和闪光弹，从头到尾的二重手榴弹陷阱，都是为了在此夺走艾伦的视力。
在光开始收束的同时，拜斯向艾伦的所在地射去一梭子子弹。这种毫不犹豫的具有压倒性战斗经验的战术。也不能说是卑鄙，但因为来抓捕的多数警察、特工被反杀的缘故，被Ｊ・Ｄ机关这麽标注了。
而那个Ｊ・Ｄ机关的特工，一次次地逃过了，与他那轻浮的态度相反，实力是有担保的。
毕竟，那可是在Ｊ・Ｄ机关之中，被指名安排到国家保安局局长身边的男人，如果能这麽轻易地解决的话、
哒─哒─
「唔啊！？混账」
在两发枪声响起的同时，拜斯的机枪被打飞了。而手指没被取走只是单纯的幸运、。
立刻拔出手枪的拜斯打算要开火。只是，在闪光收束了的空间「不带这样的吧」这样厌恶的表情呢喃着。
「间谍的七道具，喜欢吗？我可是不存在的机关，所属的那些家伙们意外的都是些浪漫主义者」
这麽说着手上拿着的──像是盾那样硬化挡住了子弹的大衣，艾伦轻轻地挥动着。而内心则是「刚刚差点挂了！」这样冷汗啪嗒啪嗒直流。用平常的傻笑隐藏着（内心）
「真人版O07什麽的就放过我吧。难道说，开发者的名字是Ｑ什麽的吗？」
「⋯⋯无可奉告」
「真的是Ｑ啊！？你的机关真TM搞笑！」
「无、无可奉告」
如同艺人般的痴呆和逗眼的互动，同时也在不断扣下扳机。一边进行开玩笑的对话一边夺走生命。这是熟练的佣兵和一流的暗杀者之间的黑色交流。
还互相预测对方的动作，子弹彼此擦过侧身两人的脸颊。
艾伦以大衣作盾一口气突进。在这种不宽广的道路，宽大的硬化大衣的盾牌冲击无法回避。
已经看到倒下未来的幻视的拜斯──反过来向前进。在这里背过身去毫无疑问会被枪击结束。退路除了前方别无选择，得到了这种判断。
拜斯在和艾伦接触到的前一刻滑铲。是瞄准胯间吧，不会放过这种行为的艾伦挥下了盾牌──在那之前，拜斯向天花板连射。
「啧」
射向天花板的子弹在管道间复杂地弹跳後朝向地面。艾伦立刻举起大衣盾挡住跳弹。那个瞬间，拜斯贴地滑了过去⋯⋯像是打算用小刀刺向艾伦的脚。
艾伦用加入金属板的鞋子挡住了小刀，在扔掉大衣的同时以单手为支点踢出了反脚。在脚的前方飞出了训练有素的匕首⋯
拜斯用枪身阻挡的同时，以滑铲的势头在踢击的间隙脱离。转身蹲下将枪口对准艾伦，艾伦也以蹲下的姿态对准枪口、
「是时候去死了，国家的狗」
「是时候请去死吧，佣兵」
一拍。
哒哒哒
互相在极近距离下泼洒子弹。不过，艾伦的枪被拜斯以匕首阻挡，射线微妙地错开，拜斯的枪则被艾伦不知何时取出的伸缩式特殊警棍偏离弹道，（子弹）以互相掠过对方的脸颊告终。
锵哐，在子弹用尽的声响发出的同时，拜斯左手挥出匕首，但那是假动作，途中切换成右手，左手直接抓住艾伦的警棍，将艾伦拉向右手刺向喉咙的匕首。
艾伦乾脆地扔掉警棍，趴在地上低身前踏，回避拜斯的凶器的同时抓住他的衣襟。接着反转。乘着腰力将拜斯上投。
被所谓的背摔投要领扔飞的拜斯，直接被摔在地上，「嘎哈」地挤压出肺里的空气。
「呼，结束了」
「嘛，话不能说那麽絶」
艾伦拔出预备的枪准确地押在拜斯的额头。同时，拜斯皱着眉戏谑然後按下手表的按钮。
刹那，艾伦背後掀起了轰鸣声和爆炸的气浪。在艾伦枪口晃动的一瞬间，拜斯晃动头部避开了子弹。
跃起的拜斯猛冲到最近的门。艾伦立即开火，而拜斯用脚挑起艾伦的大衣挡住了子弹。但即便如此也没能回避所有的子弹，拜斯的肩被击中，不过无碍地撞开门跳入。
「真是，何等的顽强啊。别以为Ｊ会认同放弃啊」
艾伦在从被逃掉的失态的苦涩表情中恢复过来後立马追逐。
贴着门，慢慢地露出脸窥伺。刚这麽做，暴风雨般的子弹便降了下来。看来是有预备的机枪。也许是因为拜斯的小心谨慎，在逃走的路线上到处放置着武器吧。
艾伦拔出弹夹确认了自己枪上剩余的子弹。残弹仅有一点。而腰间的枪套还有一条弹夹。
「哈啊，前半的狂战士那里稍微用得太多了吗」
苦笑着更换新的弹夹，把正在使用的收了起来。接着把手表上的针拔出来扔到地上。饥渴，针伸出了虫子一样细小的脚跳了起来。
艾伦将手表的旋转式表罩顺时针转动了半圈。瞬间，表罩部分化作显示器，映照出地板高度的画面。
「（这个）现实的Ｑ自傲的絶品。还请好好欣赏啊」
小小的金属虫，脚咔嚓咔嚓地像是挑衅什麽一样移动着向不断用机枪射击的拜斯身边前进。艾伦看着手表上的显示器，转动表罩操作小虫。
然後看到了拜斯的脚。艾伦nyanya地笑了笑，在那里的果然是蟑螂一样顽强的拜斯。艾伦在按下按钮的前一刻，忽然注意到脚边。因为这脚边奇怪的金属而让脸颊盛大地抽搐不已。
下一个瞬间，传来了「咚────」的爆炸声，枪声随之停下。
艾伦没有放下警戒，用枪突入了房间。在很大的房间里。在二楼的高度有通风口之类的，二楼部分也有铁丝网那种地板。房间里放置着很多动力相关的机器。
侵入地前进，压瘪了的机器，中间折断喷出白烟的管道。艾伦一瞬间作出对毒气的警戒，不过手表并没有发出空气中有危险成分的警告。
只是单纯的蒸汽吧，艾伦一边躲开白烟，将枪口指向在意的隐蔽处。
「哟，狗狗。那个犯规了吧？」
「因为是国家的狗才能有这种力量哟。还不错吧？」
「胡扯。就是因为这样⋯⋯才讨厌精英的作坊啊」
拜斯随口揶揄着，而艾伦也在用枪口对准的情况下反击。但是眼中既没有任何大意，也没有最大限度的警戒。那也难怪。拜斯的侧腹有很大的缺口，已经背负了致命伤。只有数分钟程度的性命。
拜斯忽然咳出血，筋疲力尽地靠墙静静地坐下来，颤抖的取出香烟。艾伦没有因介意而扣动扳机、、
「呐，狗狗。想要⋯⋯海德拉的情报吗？」
「⋯⋯不，不怎麽想？」
「是吗？这次的、事件、是盖斯那小子的独断⋯⋯啊。海德拉它、海德拉、还有⋯⋯别的计划。知道的话⋯⋯也不亏吧？」
确实，【巴萨克事件】是盖斯为了回击海德拉干部的独断专行。然後，盖斯的纪录显示，近期海德拉会有大型计划。如果，海德拉有什麽逼得计划正在进行，是应该预先知道。
因此，艾伦扣上扳机的手指略微迟缓了。拜斯的嘴角笑着扭曲的同时，染血的嘴角叼着的香烟冒出紫色的烟，像是什麽美味一般，濒死的样子已经不复存在。
「为什麽，要说这些？」
「因为讨厌、啊。这种分歧⋯⋯工作就被转过来了、呐」
艾伦犹豫了一下，以视线督促着继续。
拜斯的瞳孔已经失去了光芒，声音很小。如同嘟哝一般，在蒸汽喷出的声音覆盖了的空间实在难以听懂。没办法，艾伦靠近了拜斯。
当然，这是个陷阱，靠近的瞬间，靠近的时候对方会拿出刀或枪是预料之中。不过对反应速度有自信的艾伦，在这种情况下作出自己的速度更快的判断最大限度警戒着接近。
「所、以⋯⋯海德拉、这次⋯⋯」
「横竖都是要死的话就请努力一下。听不到哦」
「你丫，真严厉啊⋯⋯⋯但是啊，这样，已经⋯⋯足够近了哟？」
之後，拜斯双手扑了上来。那不应该是半死人的速度，一瞬间抓住艾伦的双手。原本很冷静。不过因为最大限度地警戒着掏枪或者小刀而产生了一丝迟疑，而且只是抓住也没什麽问题。
艾伦鞋子的匕首伸出了小刀，就那样子踢向拜斯的腹部。拜斯身体因为冲击弹上空中同时吐出了血。
但是，这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态。明明臂力应该因为濒死而消失，受到了终结的一击而一同吹飞的拜斯的握力，却变得更强额。如同磁石一般紧紧抓住艾伦的手腕不分离。
「切，是狗急跳墙的家伙呢！」
「嘻嘻，是自暴自弃後寻求旅伴呢」
连续的踢击。踢碎了肋骨，训练的小刀撕碎了腹部，甚至刺向了心脏。但是，拜斯没有死去。抓住手腕的力量愈发增强！
「难道说，是刚才的香烟」
「完全正确！请瞄准头哦」
抓住了双手的话，艾伦就没有破壊头部的方法。在这种极近的距离，用脚破壊的方法也被封印了。
艾伦的指尖像是变戏法一般反转了枪。用小拇指扣动扳机，将枪以颠倒的状态瞄准拜斯的头部，而变得更强的腕力制止了准确的狙击。连续强力的用刀脚踢击造成伤口正散发出徐徐白烟开始再生。
「哈哈，我可是很寂寞的，不是吗。在去往那个世界的旅行中，就稍微陪一下我吧」
「你。请离开我」
沾满血液，凄惨地笑着的拜斯。因为香烟中渗入【巴萨克】的缘故，吸烟的同时吃下了那个果实，咬掉吞下，渐渐地，拜斯开始变化了。
因为是缓慢变化的缘故，在有着无法立刻判断是否狂战士化的优点的同时，也有着在完全狂战士化的途中被爆头而乾脆地结束的缺点。
所以，拜斯将艾伦的双手封印了。
就算是艾伦，这种时候也变得焦躁了，对着眼前开始变身的拜斯施放暴风雨般的踢击。但是，拜斯的再生能力加速性地提高，已经连最开始刺的伤口都治好了。
「咕」
「那麽，就在那边再会吧。狗狗」
艾伦因为被注入了快要压折手臂的力量而发出呻吟，拜斯充满狂气的话语刺出。然後，拜斯高声咆哮。肌肉变得肥大化，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伤口。
「别小看我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裂帛气势，艾伦向上拉起双臂，猛烈地踢向拜斯的腹部。身体飘起来的拜斯立刻往下坠，在那之前艾伦已经滑向地面仰躺，用脚撑着拜斯的身体。紧接着，双手拉扯着，脚猛然弹起。
也就是所谓的巴投要领，将变身中的拜斯的身体翻转。以仰面的状态扔飞。尽管如此，拜斯的双手还是没有放开艾伦，不过反转了的拜斯处在了艾伦的射线上。（巴投，柔道的一种，百度百科可以看到Gif）
艾伦再次转动指尖的枪，连续扣动了扳机。虽说没能瞄准到头部，但是能够削到肩就足够了。击中的位置中奖了，一只手放开了艾伦。
艾伦立刻站了起来，瞄准另一只抓住自己的粗野手臂的肌肉开火。在手松开的一瞬间，在翻滚保持距离的同时，瞄准拜斯的头部开枪了。
但是，这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情况。
「什！？回避了！？」
「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的，避开了。狂战士他。察觉到逼近的子弹，侧闪了。
狂战士是有本能的集团。虽然会作出用手保护弱点的头部这种程度，除此基本都是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因为身体的性能和超再生能力只做冲锋就好。直到刚才为止，没有一只狂战士作出「回避行为」
「切，成为了狂战士也是个麻烦的家伙啊！」
艾伦取出投掷用匕首，然後瞄准拜斯的眼睛射出。想在回避的瞬间攻击头部。但是，果然，这个狂战士──巴萨卡・拜斯并不寻常。
投掷出的匕首这次并没有被避开，而是被击落了。而且并没有冲锋，而是像野兽一般沉下腰发出「呜゛唔゛唔゛唔゛唔」这样的呻吟，对艾伦怒目而视。
是的，如同在观察艾伦的动作一般。
「等、等会、等一下⋯⋯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能够『战斗』的狂战士是开玩笑的吧」
艾伦盛大地哭诉着。同时发射子弹。狂战士在艾伦对准枪口的时候，以可怕的踏步向前突进。不过那个突进并不像至今为止的狂战士一样不顾一切，而是在瞬间降低身姿，在回避子弹的同时反击似的突进。
「真的没搞错吧」
这次到艾伦侧闪了。前一刻所在的地方被巴萨卡・拜斯的拳头刺过，在混凝土的地面上造成了一个坑。
艾伦侧闪後以单手倒立的状态连续开火。（子弹）以可怕的准确度逼近头部，巴萨卡・拜斯还是像从最初就知道那样高举手臂，子弹被手臂阻挡了。
巴萨卡・拜斯呐喊着折断附近的管道握住，任由极大的力量将其投向艾伦。
「唏咦咦咦」
发出没有感情的悲鸣的同时紧贴着地面翻滚，总算是回避成功了。但是，狂战士能够使用道具这个事实，让艾伦的表情因战栗而抽搐。
这时，在艾伦视线的一角映出了一把掉落的轻机枪。应该是之前拜斯使用过，被小虫炸弹炸飞後的那把吧。艾伦扑了过去紧紧握住，对突进过来的巴萨卡・拜斯不断开火。
哒哒哒哒哒哒的轻快声音响起，子弹向巴萨卡・拜斯强袭过去。
「嘎啊」
「果然还是躲开了啊！啊啊，够了」
巴萨卡・拜斯在艾伦开枪的同时侧跑着。并且，时而利用障碍物，轨迹以艾伦为中心画了个圆。
咔恰的声音响起，这表示轻机枪的子弹打空了。艾伦的脸色变青了。
像是瞄准子弹打空的瞬间一般，巴萨卡・拜斯的攻势改变了。践踏地面发出「咚」如同大炮开火的声音向艾伦逼近。
「可、可恶啊」
艾伦从皮带的环扣中取出一个小型筒，然後射向二楼部分的柱子。线延伸了出来，在哔嗒地贴上前端固定的同时，按下了皮带扣上的按钮，线一口气收卷让艾伦飞了起来。
在那下面，千钧一发之际，巴萨卡・拜斯通过了。那猛烈的余波将不知是什麽机械的木制部分化作尘埃粉碎了。
「别开万家乐。这哪里是本能的肉块啊！这种习惯了战斗的狂战士什麽的⋯⋯」
在空中避难的艾伦流着冷汗，根据自己的话起了猜测。至今为止遇到的狂战士，基本都是普通人，是多少有些习惯粗犷行为的家伙。因此，服从本能地无畏突进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但是，如果，为了战斗而揣测攻击的时机，作出最适合的回避行动，到达身体能够无意识地作出这种举动的习惯了战斗的一流战斗者狂战士化的话？战斗技术无意识地刻在身上的程度失去理性的话，真的会和普通人一样横冲直撞吗。
那个回答，或许，就是眼前的巴萨卡・拜斯吧。能够和最高等级的特工势均力敌的老练佣兵，狂战士化的结果。当然这只是推测罢了，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
「哈哈蛤，这个要是用作兵器的话就真的糟透了啊」
想到了那种事後不由得嘟哝的艾伦马上又恢复到强大的表情。巴萨卡・拜斯扯下汽车大小的固定器材後举了起来。
那是为了什麽，理由相当清楚。
「不妙不妙不妙啊」
艾伦操作皮带切断铁丝落在地面上，在汽车大小的器材砸过来的同时。伴随着轰鸣声，艾伦固定铁丝的柱子变得粉碎，器材连二楼的通道部分也破壊了。
艾伦被动着地，当然，那个破绽不会被巴萨卡・拜斯放过，在艾伦调整好姿态之前，岩石般的拳头迫近了。
「嘎哈」
艾伦所能做的，只是用双手防御，尽力地後退稍微降低威力而已。和地面相水平地飞起，身後的机械刺入了背，因为过分的冲击而泄露出悲鸣，一点点滑落到地上。
咳哈，好不容易吐气的呼吸混入了血。内脏似乎被伤到了。双手耷拉着垂下，以奇怪的角度弯曲着。
但是，还是活着。甚至还保有意识，能看到慢慢靠近的巴萨卡・拜斯的样子，是拜神技水平的冲击抵消和受身的影响吧。
「啊啊⋯⋯咳哈。真的、不是玩笑啊。⋯⋯时间的争取、已经十分足够了吧？AbyssGate桑～，这时候过来⋯⋯额哈，也可以哟」
对不管冲击还是抽搐都没有反应的身体苦笑着，用无力的声音呼喊。但是，艾伦明白。将死了。
巴萨卡・拜斯马上就要过来了，看起来就像是嘲笑艾伦的感觉。
由於艾伦的工作，经常会感受到死亡。因此不会感到恐怖。但是，要说留有什麽牵挂的话⋯⋯
「最後，一次也好。想和超棒的美女或是美少女⋯⋯约会啊」
明明同样是特工，为什麽，詹Ｏ斯・邦德那麽受欢迎，自己却不受欢迎啊。遗憾⋯⋯⋯艾伦这麽嘟哝着。
巴萨卡・拜斯举起了拳头。接着，在即将挥动的咫尺，
「射击」
一个号令。子弹的风暴袭向巴萨卡・拜斯。四面八方的炮火集中着。巴萨卡・拜斯穿插在机械的缝隙中回避。
「切。最初的攻击没能解决吗。到底有怎样的直觉啊。喂，艾伦，那个狂战士是什麽玩意？」
这麽说着，从通向二楼的通道的器材脚手架上跳下来的是，
「帕、帕纳德先生！」
「噢，这麽惨啊，艾伦。没有淋到飞沫吧？」
是的，从二楼强袭而来的，是披露了高速插死亡FLAG能力的，那个帕纳德！
看来，能撑过那个困境的救援来了。千钧一发之际，如同故事中被拯救的女主人公那样的艾伦，心中涌上那种心情，露出大胆的笑容对帕纳德说。
「姑且、改变了」
「真遗憾。已经狂战士化了啊」
突然，帕纳德的枪口就锁定了艾伦的额头。艾伦慌忙地「那是骗人的、玩笑而已！虽然不是美女，能过来救我真的很高兴！」这样解释。
尽管满身创伤却依旧多话的特工，让帕纳德一边发愣一边帮助扶起。
「那个，得救了。帕纳德先生。但是，那家伙，稍微有点不妙」
「不，没问题的」
艾伦督促要警戒不普通的巴萨卡・拜斯，帕纳德则满不在乎。对惊讶的艾伦，帕纳德苦笑着开口。
「既然我们会在这里。他不可能不在吧？」
「啊。啊啊、这样啊。哈哈，真的得救了⋯⋯」
紧接着，和咣啪啊啊啊啊啊的猛烈冲击声一同，巴萨卡・拜斯从藏身处中飞了出来。可是，这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黑色的漩涡球体收在手掌上，将掌底伸出状态的浩介⋯⋯不对，是深渊卿吹飞的形式。
「从主机那收到了情报。真是相当外道的行为啊。⋯⋯不要认为能轻松地死去啊」
悠然地走出来的卿，瞳孔中寄宿着愤怒，抽出了二刀的小太刀。一把缠绕着苍炎，一把则是为钻石星辰般的光芒所困。超高热的熔断刀「炎龙牙」，和形成絶对零度的「冻龙牙」。（Ｇ：为什麽我想到了猛汉的某把双刀⋯⋯）
巴萨卡・拜斯在咆哮的同时起身，向卿投掷管道和器材。
卿了一步。然後跳跃，旋转着踢向飞来的管道。然後，就这样不断踩着飞来的器材碎片直线向巴萨卡・拜斯突进。
巴萨卡・拜斯感觉到了威胁试图侧面回避。但是，
「你想去哪？」
那样的话语传来。是想要避开的正侧面。同时，迫近的卿的身姿消失了。在跳跃的中途已经用技能「木叶舞」用幻影替换了。
虽然巴萨卡・拜斯立刻挥舞拳头。想砸下能击溃敌人如同圆木的手臂和炮弹般的威力。然後，飞向了空中。那是从手肘处被熔断的手臂。
不会感到痛的巴萨卡・拜斯，反手立刻放出致命的一击，但目标的身影早已消失。接着单膝跪地了。那是因为一只脚被斩飞冻结的缘故。
巴萨卡・拜斯的手腕被斩飞的同时从死角钻入向背後的卿，交错挥舞着「冻龙牙」。以薄到极限形成的冰之刃已到达单分子水平。缠绕的冷气能让对象在一瞬间冻结。
「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在对谁吠叫？」
单膝立的巴萨卡・拜斯放出里拳，可是身体却像意思相反的方向倾斜。这次在空中飞着的是想要使用里拳的手臂。在滚动着的是另一只脚。
四肢尽失的巴萨卡・拜斯开始发动超再生再生手足。但是，在再生开始的时刻，便被再次挥动的二刀小太刀将手足斩飞。
之後的工作。是不断地将再生复原前斩飞，无法脱离四肢缺损的状态。上半身想要跳起来拉开距离，可是被黑色的漩涡球体压着，受到超重力的重压连动也做不到。
「能再生到什麽地步？好啊。那样的话，到死为止都陪着你好了。随心所欲地再生，随心所欲地挣扎。直到终结的时刻」
卿朦胧的双臂。再度让空中出现巴萨卡・拜斯的四肢。原本香烟中所含有的【巴萨克】的量是不多的。
不断挣扎，在本能的方面和其它狂战士不同的巴萨卡・拜斯，在瞳孔中除了狂气还有些别的什麽，迎来了那个时刻。再生速度急剧下降，喷涌的白烟的气势也在减少。
再生的界限到来了。
肉体逐渐收缩。伴随着这个，临死之际已经枯萎的拜斯取回了意识。
「可恶。真是的，这可真是**」
这时候连骂人的俏皮话都做不到的拜斯。那双眼中有着不管怎样折腾都不会给出期望言语和反应的回礼，让人讨厌的颜色。
反正数秒後就会死去。那样的话，就把所有诅咒话语都一次性吐出来吧。有着那种意图张嘴的拜斯，被卿抓住了头。接着，取出系着丝线的五日元水晶玉。
「後悔和觉悟，给你一瞬间就足够了」
「无论、发生什麽──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响起了不堪入耳的惨叫声。那是货真价实的後悔与絶望的声音。拜斯发出的悲鸣，让那个肉体完全乾枯腐朽了。
「好、好可怕。阿比、到底干了些什麽？」
「哈哈。我不想听呢⋯⋯」
帕纳德在部下的伴随下，给艾伦借出肩膀的同时询问。而部下无一例外都是乱七八糟的抽搐表情。艾伦就算不情愿去听，但因为双手折断而不能堵上耳朵。
对帕纳德他们，卿以不好的心情和表情回答了。
「只是噩梦而已。活在亡者中的噩梦。姑且，让它在脑中运行了百回」
「『⋯⋯』」
不听就好了。帕纳德他们无言地抱有相同的感想。
这时，卿突然抬起了头。帕纳德他们以视线问发生了什麽，卿回答了。
「好像有必要去援护本体那边。帕纳德。之後就拜托了」
「了解。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麽，这里就交给我吧。不会让任何一个剩下的所员逃跑」
卿对帕纳德的话语点了点头，Pong的一声化作烟雾消失。
紧接着，在离这里不知到有多远的地方传来激烈的震动袭击了设施。
「真是华丽的行动呢，阿比他。真可怕啊」
「我觉得能称呼他的爱称的帕纳德也是一样呢」
因为艾伦的话语而呆住表情了的帕纳德，在重新振作後开始向部下下达指示。


◎是我呀、安○森君
在眼前蠢动的肉块──狂战士・奇美拉并没对前往追赶拜斯的艾伦，以及追赶当的艾蜜莉等人进行追击。
阻挡触手前进的火遁炎壁已经消失殆尽。忠於本能的狂战士本来理应会伸出触手，但它默默无为地等滞於此，恐怕是因为在警戒眼前那眼衣的人类吧。
「总之，既然不知道被吞噬的孩子们的容器能支持多久，不管你原本是甚麽东西，我都不会手下留情」
浩介拔出了两把小太刀。澄澈的声音响起，浩介反手拿起拔出来的刀，将身体重心一口气压低。一言概括，那是蹲踞式起跑的姿势。
下一刹那，狂战士・奇美拉伸出了无数的触手。以超越弹丸的速度射出的触手，密集似墙地袭向浩介。
然後，触手群插进了金属制的地板，发出了令人无法想像到肉块的硬质声音。
对，触手插在了空无一物的地面上。
「啧。果然弱点的位置也是假扮出来的吗」
一声咂嘴和抱怨。声音源自狂战士・奇美拉背後。那里有着浩介手腕交叉站立的身影。骤眼一看，狂战士・奇美拉的头顶部被默无声色地斩下，一拍後，那片肉块随着咚喳一声活生生的声音，掉落在远处。
在刚才那一瞬间，浩介解放身体蓄势待发的力量而冲出，避开触手的弹幕，并将狂战士・奇美拉的头部斩断。
但是，狂战士・奇美拉就有如不痛不痒般，在喷出白烟的短短一瞬间便再生出又一个头顶部。同时，它再次生出新的触手袭击浩介。
（弱点的脑部位置不明。追究到底也没法保证脑部只有一个。虽然也能直接把整个身体吹飞，但这样做的话里头的孩子们会一起死掉。而要将其斩落，则有超再生在碍事⋯⋯真难搞）
浩介边斩裂触手群，以曲艺般的动作避开攻击，又或是将其当作踏台别开其他攻击，边在内心独自说出分析内容，然後不由得浮露苦笑。
再要说的话，被触手碰到，或是碰到撒落的体液也禁止。哪怕是浩介，淋浴到【狂暴药】也无法抑制肉体变异。
那个时候，正在思考的浩介戚感觉察知道背後的强袭。他立马在空中扭转身体，正如他察觉到的，无数人指般厚度的触手从背後飞来。
「喂喂，还能从斩飞的部分再射出来啊。到底是吞噬了甚麽生物才能变成这样啊」
从背後袭击浩介的是，刚才他斩下来的肉块。那肉块和本体离开也依然在蠢动，伸出细微的触手。
斩下来的触手和肉块已经散得一地都是。浩介无法阻止自己脸部的痉挛。
在浩介小声呢喃「糟糕了」的瞬间，从四面八方，再加上不知道甚麽时候黏上天花板的肉块中有如淋浴般，射出了不可避的触手弹幕。其总数轻松超过了三位数。
正常来说这是令人絶望的场面吧。如果在这里的是特殊部队的队员们的话，他们一定会吐出叹息表示放弃，同时还露出苦笑。
但是，魔王的右腕难道只有这种程度吗，理所当然地答案是否定的，不管陷入了何种情况，心怀放弃是絶不可能发生的事。
「──『重遁・不可触之漆黑圣域』」
一刻後，四个大小等同弹珠的黑色旋涡球体，在浩介的身旁展开。同时，所有迫近他的触手，就像是被打下去似的被压到地面上。
「深渊流暗杀体术・剑击之型──『闪裂黑城刃』」
然後，浩介举起双臂，以手腕的转动和指尖的动作令两把小太刀有如风车般回转，从头上袭击他的触手，便有如被挖掘机碾过似的被削碎吹飞。
绕过了斩击之盾袭向他的触手，也被不知不觉间有如卫星般环绕浩介的周围，且在高速回转的苦无弹回去，哪怕仅仅一条的触手也无法触及他。
「完全烧毁的话⋯⋯孩子们会有危险吗。那麽，就冻结之後打碎吧──吹拂吧，白银之风。万年冰雪世界之吹息。阻挡旅人之步伐，以冰冷之腕将其捕捉吧。汝乃雪白冰柩之虏──『冻狱之华』」
浩介轻轻地踏步。然後，哔叽哔叽的声音传出，地板染成了白色。霜正在形成。以浩介为中心点，有如浸蚀世界般扩张领域的雪白波动，正在把飞散四处的触手和体液尽数冻结起来。
但是，却不仅止於此，被染成纯白色的肉块，不久後被有如鲜花般咲放的冰柩覆盖了。
四处绽放的美丽冰花之群。
白波的浸蚀由地板传到狂战士・奇美拉身上。看来是对此抱有危机感，狂战士・奇美拉用触手插向天花板，令那巨大身驱跳跃至空中。它已经不再从容得能向浩介展开乱击的触手弹幕。
为了攻击而生出来的触手也全数被冻结，冷气从此传向本体。狂战士・奇美拉服从自己的本能，将自己所有触手都切断了。一瞬间便冰花咲放的无数触手掉落到地上。
「我怎可能会让你逃得了？」
以掉落到地上的冰花作踏台，浩介跳跃到狂战士・奇美拉的身前，然後再以为将他击坠而急速迫近的触手作踏台跳出一记後空翻，将得到的势头乘在小太刀上，将其投掷出去。
化作一道闪光笔直地划过长空的小太刀毫无回避的余地刺向狂战士・奇美拉。
叽，叽，叽咿咿咿咿咿咿
「回来了吗，我」
「啊，我回来了，我」
「我也回来了，我」
「帕纳德⋯⋯真的是危机一发啊。那家伙被死神爱得我都怀疑为甚麽能活到现在了。虽然幸运之神似乎也一样爱他」
体积膨胀到两倍，不，三倍，发出奇怪的惨叫的狂战士・奇美拉，和已经化作了小型的狂战士・奇美拉的数不胜数的肉块。在这群东西的包围网下，分身出现在浩介的两侧和背後。
他们是跟随帕纳德等人和其他部队的分身。
前往救援帕纳德的分身体正眺望远方。本体的浩介也和他共有情报，对每分每秒都在回收死亡FLAG的帕纳德，在每分每秒都以毫运从死神的魔手中不断逃脱这一「你已经就是一个幻想」的光景，浩介和分身一起眺望远方了。
叽咿咿咿咿咿咿咿！！
伴随一声惨叫，肉片的波浪袭来了。对，波浪。扩大得像是一张膜似的小型奇美拉扑了过来。浩介等人马上就散开了。
「那麽，分身除了护卫格兰特家以外的都回来了，是时候定胜负了。⋯⋯唉，老实说这个，我不想用的啊。真的～，很不想用啊。不过也没时间，都是为了小孩子。没办法，罗」
浩介飞跳到大型货车的车顶上，看着三体分身在房间的三个角落中苦笑，或是摆出忧郁的表情，从怀中取出了某样东西。
那是赤红色的宝玉。
金属的蔓藤缠上了那尾指大小的光辉宝石，而一道细锁连上了这宝石。浩介将这东西戴到颈上，紧紧握住了赤红色的宝玉。
是由於浩介的冰结魔法刺激到生存本能吗，在浩介视线前方的狂战士已经膨胀到足够顶到天花板，却依旧未停下增殖再生。装着孩子们的容器看起来虽然很坚硬，但也差不多到极限了吧。已经没有时间，必需尽早地救出他们。
那麽，就决不可犹豫不决。
哪怕，浩介到底有多麽忌避，哪怕，要付出何等代价。
都要解放。
解放那禁忌之力！解放那曾经让魔王发出苦闷之声的巨大之力！
「可给我顶住啊，我的精神力！上了！──『极限突破』！！！」
然後，浩介的身体喷出了赤红色的魔力。魔力流描绘出一道螺旋，有如要贯穿天花板般激烈地吹动。轰动的魔力与风。浩介的身姿被魔王的光辉所包裹而颢得模糊不清。
狂战士・奇美拉将准备伸出的触手缩了回去。就彷佛，对眼前的存在感到恐惧一样。
一把声音从红色龙卷中向叽叽声地呜叫的狂战士・奇美拉搭话。
「悲哀的存在啊。解放之时已至」
那声音就有如从四面八方响起般洪亮。赤红色的奔流开始收束，一道人影从眩目的光辉中出现。
漆黑的人影，从大型货车的车顶上踏出一步。当然，并没有掉下来。那道影子在空中生成波纹，在波纹上步行。
「本深渊卿将救济汝」
狂乱起舞的魔力流瞬间便云消雾散。取而代之的是赤红色的光辉更有力地包裹那黑影。黑影大动作地挥手，华丽地转了个圈。单脚稍微朝下，另一只手则当在胸膛前。从角度来计算明明不可能反射光芒的，但墨镜却闪了一下。
黑影。
对
「吾名浩介・Ｅ・深渊！深渊之贵族，亦为魔王之右腕！斩首兔的下任族长（预定）！也是赐予尔以救赎之人！来，以万雷之呐喊出迎吾吧！」
就是比平时更兴奋的深渊卿！
狂战士・奇美拉不多想，总之，先触了手再说！那是发自本能的攻击。
「Eeeexcellent！不管何事，行事果断都是好事」
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外文的卿在眼前呼唤出一名分身。分身使用「炎龙牙」令触手回归尘土。在成为了盾牌，击坠触手的分身背後，卿边推墨镜边发话。
「但是，有没有效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看清楚了。这就是无尽深渊的真正姿态！」
然後，复数的气息出现了。从成为了卿之盾的分身中，又生成了四个新的分身。
不仅如此。退避到房间角落的分身三体的旁边，都各出现了四个分身。
奇美拉们扑向那四个分身的同时，那些分身体又在空中生成各自四个分身。那四个分身，再各自生成四个分身。然後那四个还各自生成多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四个！
──深渊卿专用极限突破型神器「最终・灵魂（可絶对别对我用啊？）Ver.２.１」
「深渊卿」是天职「暗杀者」的最终技能，本来效果在於随着时间的经过令基础能力上升至极限以上。而魔王所下赐给他的这个赤红色宝玉，能够完全无视这时间的经过直接强制性地让能力五倍化。
然後，在这深渊卿发动状态──浩介将其从「深度Ⅰ」分级到「深度Ⅴ」──中，到达了深度Ⅲ的状态，便能够再分出一个分身，若到达最终深度，本来只能由深渊卿本体生成的分身，就能由其他分身生成了。
要到达这个最终深度Ⅴ，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最终・灵魂却能除去这限制。
只不过，当然，外挂要续费才能用。
「『『『『『『『『『『『深渊无尽──』』』』』』』』』』』」
在接近一瞬间的时间中增加至六十四人的卿从四面八方开始突击。边吟吟寻寻着些甚麽。
散落在大型地下停车场的小型奇美拉所伸出的触手，以及从本体射出的触手，已经形成了无处可逃的尖刺之牢。虽然闪耀苍炎之光的小太刀已斩碎了相当多的数量，但要全部避开仍是至难之事。
六十四位卿在刹那间便有半数被击坠了。然而
「『『『『『『『『『『『奈落之暗将永久延续』』』』』』』』』』』」
下一瞬间又有一百五十个以上的卿出现了。他们以其身其技化作後面的分身的盾牌杀出活路。
「『『『『『『『『『『『无人可捕捉吾之身影──』』』』』』』』』』』」
小型奇美拉展开肉膜，企图将卿们吞噬。那广面积的攻击已经是种地图炮。卿们将其他分身用作踏脚石，或是将他们丢出去，从肉膜的范围逃出。剩下的分身则身缠火遁之炎，向小型奇美拉展开特攻。
「『『『『『『『『『『『触碰吾身并无意义』』』』』』』』』』』」
不管贯穿多少个分身，不管喷出多少飞沬，分身体有实体却无肉体。根本不可能变质，面对奢侈过头的自爆技，小型奇美拉毫无抵抗之术。
「『『『『『『『『『『『毁灭吾身更是痴人之梦』』』』』』』』』』』」
因自爆而消失的卿的数量远远超过一百，然而，一拍，两拍间的时间後，三百体的卿展开了波状攻击。
「『『『『『『『『『『『与吾作对者只得絶望──』』』』』』』』』』』」
被贯穿，消失。以成倍的数量复活。
被磨灭，消失。以成倍的数量复活。
被压碎，消失。以成倍的数量复活。
「「「「「「「『『『『渴求吾之人终得希望』』』』」」」」」」」」
毫不在意牺牺的波状攻击很确实地将小型奇美拉各个击破，将其一一烧毁，狂战士・奇美拉被三百个以上的卿包围，被单方面地围殴。
「『『『『『『『『『『『立於吾前者，铭记於身吧』』』』』』』』』』』」
叽叽咿咿咿咿咿，狂战士・奇美拉就像是想抺去心里恐怖似的惨叫一声，并在一瞬间收缩身体，然後向全方位放出触手。和之前不同的是，如孩子手臂般粗大的所有触手，都变得和手指一样纤细。
大概是察觉到生命的危机吧。恐怕是受生存本能的刺激吧，对敌人的攻击手段被最适化了。
纤细而锐利的突刺，简直只能用暴雨来形容。有些笔直地刺出，有些迂回过天花板，或是地板而袭来。数量直达数千的肉刺就形同於絶望的象徵。
一百个以上的卿因此而消灭了。
「『『『『『『『『『『『坠入无尽的恶梦中吧』』』』』』』』』』』」
因此，出现了千个卿来抵抗。
被振舞的是苍炎的小太刀。但真正的武器却是其自身。有如无尽的恶梦般，消失後也会再次现身，每重覆这过程都会增加总数的无限地狱。即使发动了最终・灵魂，但并不代表「深渊卿发动状态」会失去效果，不断提高的能力终於凌驾了狂战士・奇美拉的增殖再生速度！
「『『『『『『『『『『『吾等乃深渊之化身，黑暗之梦，漆黑的泡沬，是个体，亦是群体』』』』』』』』』』』」
这就是魔王的右腕。
这就是让同伴们啧啧称奇为「其实就已经是人类最强级别了」的本领。
这就是伤到那个魔王的伟业。
不断增殖的千个以上的深渊卿的中二言行──不对，无尽的波状攻击！
「太弱了。难道以为这种雕虫小技能够打倒吾吗？想要打败深渊的话，至少把格林机关电磁炮抬来啊！」
就在这里让抬出无理要求的他，再次报上家名吧。
「来吧，是时候该终幕了！在黄泉里尽情炫耀吧。自己的最後，是其人所赐予的！对，是吾，AbyysssGate！所赐的！」
很有外国人风味（？）地，以卷舌的发音喊出自己名字的卿反手拿着小太刀，双腕交叉，一口气压低身子。
小型奇美拉已经全数击灭了。狂战士・奇美拉的增殖和再生速度都不够高，身体大小已经缩小到和大型货车同一级别。
然後，被触手贯穿也依旧继续攻击敌人的其中一体分身所斩下的部分，稍微露出了坚固的光芒。那毫无疑问，是囚禁着孩子们的容器。
「集结吧，吾之同胞！救济之时已至！」
卿发号施令道。一瞬间数十体分身并列在卿眼前，摆出和他一样的姿势。
卿露出了无畏的笑容，他的眼睛睁大了（注意：被墨镜挡住了所以其他人看不见）
「吾之深渊，尔等怎能看穿?──深渊流体术・攻式秘奥义【黑幻・岚影流破（奔驰之牙，影之爪，知了深渊阴暗之恶梦吧）】！！」
深渊卿疾驶而出。他们排成一列，向狂战士・奇美拉突进。
不管是触手击过来，还是肉块化作炮弹飞过来，都由最前排的分身别开，要是别不开而消灭也会有下一个卿来处理。
然後，眨眼间到达了狂战士・奇美拉的分身挺身削下肉壁後消灭了。後面的分身都以无谋的挺身攻击确实地在狂战士・奇美拉的肉体打开一点突破的洞穴！
无数黑影组成了无间隔的暴风般的突击。看起来就彷佛是一支大枪的那个波状攻击，就有如，对⋯⋯
喷射气流攻击！
下一瞬间，砰一声，狂战士・奇美拉反方向的肉弹飞了。同时，卿从那个洞飞了出来。一拍後，被钢丝绑起来的容器也飞了出来。
卿在空中翻转身体，向跟在自己後面的容器挥舞小太刀。从一瞬间便被分成多块碎片的容器中，三名发出悲呜的孩子飞了出来。
看来，即使被狂战士・奇美拉吞了下去，他们也并没有晕倒。普通的话应该会过於恐怖而失去意识吧⋯⋯⋯只能祈祷他们没吓出心理阴影了。
卿和分身一同抱起被抛到半空的孩子们，轻轻地着地。
「少年，已经没事了」
「诶，诶？」
被轻轻地放下来的少年过於混乱而视线不停游移，望向周围。然後，他看到无数个一模一样的人包围着狂战士・奇美拉这一不现实的光景後，当场就惊讶地发出了「唉唉唉唉唉唉！？」的叫声。
旁边的分身放下来的少年少女也同样狼狈得快要哭出来。
「哼嗯。对少年们而言还是太刺激了吗。但是，放心吧。这个恶梦，也即将划上句号。由吾，来划上！」
卿们散开了。包围网中心是狂战士・奇美拉。
少年少女们眼睛缩成点状，卿们则一齐单手按在墨镜上（当然，还不忘很痛地推一下），并侧身调整状态，另一只手指向狂战士・奇美拉。
「「「「「「「「「『『『『奈落的天空、虚构的世界、漆黑太阳回转不止──』』』』」」」」」」」
那是咏唱。卿唯一学到的曾经令世界之理崩溃散烂的魔法之一。
「『『『『『『『『『『『夜天崩溃，灾祸之星闪耀暗黑之光。深渊之碎片在此解放──』』』』』』』』』』』」
哪怕是卿也必须到达深度Ⅴ的状态才能发动的奥义中的奥义。
「『『『『『『『『『『『集束吧，自毁吧，将其吞噬至尽，粉碎至尽──』』』』』』』』』』』」
电光奔驰。如同黑雷般的放电现象。这正以狂战士・奇美拉为中心发生。
狂战士・奇美拉拚命地伸出触手，但立在咏唱的卿前方的分身们将其尽数击落。
「『『『『『『『『『『『此乃无光之狭间世界。此乃终焉的怀抱。此乃全新摄理的诞生──』』』』』』』』』』』」
就这样传播到世界的是，破壊了神域──为世界带来黎明的守护者之一击。
卿的本体毫无意义地转出一个华丽的圈，摆出痛得不能再痛的姿势，纺织最後的一言，轰鸣世界。
「被无穷的黑暗吞噬而死吧──重力魔法究极奥义【黑天穷（深渊之暗的漆黑旋涡）】」
在漆黑电光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小型的黑色球体。
有如乱回转般旋转的黑球眨眼间膨胀到直径一米的大小，然後开始以猛烈的势头将周围的一切都拉扯过来。不，应该说那是将物品连同空间一起压缩到中心部吗。
──重力魔法「黑天穷」
曾经，解放者米蕾缇・莱森为了拯救世界而使用的重力魔法奥义之一。
和她所使用的那个相比，卿所使用的黑天穷实在是未熟得拙劣。但是，即便如此，这依然有足够的威力将只要留有任何一片细胞都能继续增殖再生的怪物完全消灭──正可谓是神话的魔法。
叽，叽咿咿咿咿咿！！
该将这叫声称作临死前的悲呜吗。狂战士・奇美拉从肉块的角落开始被拉扯得崩溃，被放逐到超压缩破壊的世界中。
一拍後。
被伸展的触手为固定位置而缠绕的大型货车毫无抵抗地被吞噬而压碎後，狂战士・奇美拉完全从这世上消失了。
黑色天球收缩，就在空气中有如溶解似的消失。同时，众多分身都像是完成使命似的，化作云雾消失。
终结，静静地来了。
「⋯⋯大哥哥，是谁？」
聚集在一起，忘记了震颤，也忘记了哭泣，仅仅被眼前的神话的碎片震撼到的少年少女中的一人，一脸呆滞地小声向卿问道。
少年们的视线集中在回首後望的卿身上。
卿向他们哼了一声，边推墨镜边回答。
「吾吗？吾是⋯⋯⋯随处可见的英雄罢了」
对一群被迫得走头无路的孩子们，卿心想说出「魔王」啊「深渊」啊之类的词语并不恰当，在稍微想一想後便这样回答了。听到他的回答，孩子们在一瞬间中露出了愕然的表情，面面相觑。
不过，下一瞬间，他们露出了鲜花绽放般的灿烂笑容。充满期待的光芒，就像是孩子在动画片中看到英雄时的纯真笑容。孩子们确信了英雄是存在的，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对英雄而言这就是至上的报酬。
收到这份报酬的卿──马上便崩溃了。
「大，大哥哥！？」
「英雄先生！」
「像是忍者的甚麽先生！」
孩子们慌慌张张地赶到突然间四肢投地垂头的卿身旁。然後，担心地将脸靠近他，听到了他低声的呢喃。
「哈哈呼嘻嘻，我居然叫自己作『吾』啊。自己说出来的话，我自己都不懂甚麽意思⋯⋯好痛啊，我的心好痛啊～」
孩子们抬起头，再次面面相觑。就算没有言语，互相想说的事都写在了脸上。
就是，
──英雄其实是甚麽？


◎从最开始，狂战士就在你心中
隆隆地呜声，以及咚一声震撼腹底的冲击声传来。
对此，追赶当的艾蜜莉发出了「呀！」一声可爱的悲呜跳了起来。
走在她身旁的凡妮莎不知是否因为两人独处，开啓了两人相遇时的冰山美人凡妮莎小姐模式，看到她完全没有动摇的样子，艾蜜莉稍微害羞地垂下了头。
「害羞的表情──无价天宝」
「啊啊，嗯。就算是工作模式，果然内心装的还是废妮莎呢」
在鞋子踩在金属制地板上的铿铿声回响中，对以一幅凛冽的表情说出这种话的凡妮莎，艾蜜莉只能露出乾笑了。
「话说回来，浩介还干得真放手呢」
「对啊。也就是说那头狂战士就是这麽强大吧」
「肉块──那到底是⋯⋯」
听到凡妮莎的低声喃语，艾蜜莉将自己的推测述说出来了。她的推测和浩介组织眼前景像所得的答案相同。颢示出人的罪孽到底何其深重。
听到拥有增殖与再生这种几乎人类无法抵抗的能力的狂战士・奇美拉的真身，凡妮莎的表情稍微变化了。那不是因担心浩介，而是对平静地说出推测的艾蜜莉感到讶异。
「那还真是骇人的能力⋯⋯格兰特愽士。不过你看上去怎麽不担心他似的？」
艾蜜莉感觉到凡妮莎的视线刹那间闪过自己，但她并没挪开望向前方的视线，回答凡妮莎的问题。
「当然担心啊。不管浩介有多强大，超出想像的事情随时随地都能发生。他说不定会受伤，而且我还第一次看见他怒成那个样子，所以也在担心他会不会乱来」
「是，这样的吗？」
看到外表看上去却相当平静的艾蜜莉，凡妮莎不可思议地感到疑问。对凡妮莎的疑问，艾蜜莉苦笑着说出「不过」後续。
「即使如此，那个人⋯⋯是我的英雄」
所以，我相信他。不管面临何种困难，面对何种不讲理的事情，就算陷入了危机当中，最後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保护好约定。一定会救出孩子们，把那可怜的存在从这世界的束缚中解放，把那十恶不赦的佣兵揍飞，回到自己的身边。她这样相信着。
「所以，我必须完成我应分的事。我说了些任性话跟了过来。絶对不可以惊慌失措。回头即代表着对相信我，把我送出来的浩介的悔辱」
「⋯⋯」
凡妮莎侧目望向艾蜜莉，眨了几下眼。然後，她像是领会了甚麽似的「嗯嗯」地颔首。
「格兰特愽士」
「甚麽事？」
艾蜜莉笔直地望向前方，毫不遟疑地前进。凡妮莎笑着对她说道。
「您真是个好女人。浩介一定也会接受您的吧。酒店的预约就请交给我吧」
「噗呜！？尼，尼说啥呀！？尼真的在说啥呀，废妮莎！」
话题突然流向了下品的方向，艾蜜莉险些摔倒了。差一点就要和地板热吻了。艾蜜莉手忙脚乱地站直再次跑起来，并脸红耳赤地瞪向废妮莎。猫拳已准备发射。
不过，当事人凡妮莎却只摆出一幅不可思议似的表情。那反而令人更火大。
「格兰特愽士。在动画片中，主角最後通常都会和女主角接吻或是上床的。今次的事件，以浩介和格兰特愽士的激烈床戏作结尾是最理想的。撮影师将由我，凡妮莎担当」
「床床床床床，床戏个头啦！笨蛋。废妮莎这笨蛋！怎可能会干这种事啊！也，也不是说一直都不会做⋯⋯那个，我虽然也有点在想总有一天～，而且被浩介渴望的话也不打算拒絶⋯⋯才不对──啦！才不是这样的！话说你算甚麽啊！撮影师是甚麽啊！那是甚麽定位啊！」
「不论何事都应该留下记念品。还请放心。到了中途我也会参战的。又激烈又热情的，３『哔』──」
「够了，闭嘴！」
艾蜜莉大喊道。她的吐槽技能已经满级了。猫拳同时发出。发动吐槽技能打出的拳头，很完美地落在了废妮莎的脸颊上。
「?请问，我为甚麽要被打？」
「这人已经没救了。之後该拜托浩介，把这人变成个优秀的村人了」
凡妮莎一定带有破壊气氛的技能吧。已经对她失望的艾蜜莉决定行使最终手段了。
就这样前进，穿过了几道门扉，艾蜜莉等人不久後到达了连接水路的道路了。看来从研究设施中能够通过地下通路到达净水设备。
穿过几个并排管道和储水池的地方，艾蜜莉两人推开了正面的门。凡妮莎让艾蜜莉後退，率先进入房间里。
那个房间的地板下全都负起了储水池的责任。房间有一半都堆满了器材，栅栏的对面是水槽。
这大概是暂时性地储蓄从水路流来的水的地方吧。现在水门似乎被开启，激烈的水流在地板下流向其他地方。
这是个纵向伸长的房间，能看到墙边有通往上层的楼梯和通道，还有门。第二层的门在房间的两边，两对门之间由一道桥型通路连接。
艾蜜莉等人将视线放向那对第二层的门──
「啊，老师──」
「格兰特愽士！」
白衣翻动。那是谁的白衣已经一目了然。当的身影将要消失至门的後方时，艾蜜莉呼唤了他。不过，在此之前，心怀警戒的凡妮莎将艾蜜莉拉住了。
一刻後，咚一声巨响，有甚麽东西落在了艾蜜莉等人背後，刚才进来的门的前面。她们猛然回首，落在那里的是和手提行李包差不多大小的长方体箱子。那是当逃跑时和革鞄一起带走的东西。看来，是瞄准了艾蜜莉等人进入这个房间的时间丢了下来。
从二楼传来了门闭上的声音。
那个瞬间，
「『『『『叽咿咿咿咿咿咿咿』』』』」
尖锐的叫声震动两人的鼓膜，同时，箱子从内侧膨胀起来，被压壊了。箱子的材质看起来本来就不怎麽坚固，亀裂简单地扩散开来，锁被弹飞了。
刹那间，从中跳出来的东西袭向艾蜜莉等人。凡妮莎庇护身後的艾蜜莉，并向那东西开火。
不过，那个生物的速度超乎常理，而且动作微妙地不规则，因此凡妮莎射出的子弹落空了。
那东西在地板上起跳，瞄准凡妮莎的脸孔一口气跳了出来，不过，凡妮莎只是眯起眼来，并没有动摇，垂直地踢开那长腿。
发出咔一声骨头碎裂的活生生的声音被踢开的那个，在空中打转後掉在了远方的地板上。
「这是⋯⋯猿猴吧」
「似乎是的。外表虽然是成年体，不过既然能放得进那个箱子里，也就是说原本只是头小猴吧」
她毫不迟疑起向急遽地站起来的小猴开了一枪。在抬起头的瞬间就被爆头的猿狂战士──狂战士・猿猴身冒白烟崩溃了。
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散开包围凡妮莎等人的存在──狂战士・猿猴还有四只。
「真奇怪」
「⋯⋯的确是的。格兰特愽士。请慢慢走到墙边。躲到器材和柱子的隙间中」
注意到艾蜜莉的细语藏有甚麽意义的凡妮莎将警戒心提升到最大。挡在艾蜜莉前面慢慢後退。
对，能够後退。一向按照本能横冲直撞的狂战士就像是观察情况般，就像是警戒着甚麽般，和凡妮莎等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其实这些狂战士・猿猴就和巴夫洛夫对他的狗所做的实验一样，被灌注了对危险的警戒心。令只懂得猪突猛进的狂战士，在某种程度上能对应枪械的实验。看到枪口，听到开枪声，以这两点为条件，在它们心中植下同时「会有些甚麽造成疼痛的东西飞来」的意识。
实验成功与否，就体现在这场景中。四只狂战士・猿猴表现出警戒心，但却受本能性的斗争心和食欲所躯使而没有撤退，而是包围了凡妮莎和艾蜜莉。
凡妮莎让艾蜜莉退避到器材和柱子的隙间中，无视它们的警戒心，拉下扳机。
不过，决不站在枪口前方的狂战士・猿猴们在扳机拉下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射线范围外。
「也就是说，没有特效药也已经渐渐能转化为兵器了吧」
即使是凡妮莎这枪械的达人，以活用野兽的俊敏性进行全力回避的狂战士・猿猴为对手，也没办法轻易击中。
咔嚓一声响起，手枪膛室卡住不动。没弹了。
就有如看准这时机般，狂战士・猿猴一起发起攻势。
凡妮莎陷入了危机──看上去是这样
「保安局的搜查官可没天真到会被猴子放倒」
她所说的都是真实。飞扑过来的其中一头猿，在被凡妮莎迅速刺出的手碰到的瞬间，便被投到其他方向。
然後，一口气上前的凡妮莎将空弹夹拔出来丢开。以此来牵制从左边迫近的狂战士・猿猴，并一口气压低身子，放出一记猛烈的回旋踢。
压下身从而令右方迫来的狂战士・猿猴失去目标而飞过凡妮莎头上，从正面扑来的另一只则被从死角而来的回旋踢踢飞了。
受空弹夹牵制的左边的狂战士・猿猴也随之飞扑而来。已经整理好姿势的凡妮莎再次刺出手臂。
狂战士・猿猴开口发出叽咿咿咿的尖叫，不过，下一瞬间，它为和手腕感觉到些少感触同一时间反转的视界感到混乱。注意到的时候，背後便受到一阵强烈的冲击，视线望向天花板。
然後，枪口出现在它的视界中。被灌注至心的危机感命令它回避──但太迟了。轻轻地呯的一声，狂战士・猿猴的眉间穿了一个洞。
最开始被投到其他方向的狂战士・猿猴从天花板跳下来，从头顶上袭击凡妮莎。
但，果然还是没法得手。如流水般伸出的手如抚摸东西般轻轻碰到狂战士・猿猴的头部的瞬间，它便被强迫来一记猛烈的後空翻。猿的身体能力毫无作用，被砸到地板上的狂战士・猿猴的最终沦得和刚才的一只同一下场。
就连站起来的时间都没有，射向头部的一枪便将其脑髓粉碎。
最後一只以爬行般的动作袭向凡妮莎，企图咬碎她的足裸。途中，膝盖砸了下来。或因本能而立马横向跳开的狂战士・猿猴的手腕被捉住了。
手腕被扭转，一瞬间关节位便被压制。若是无法感受痛楚的狂战士，也能够无视骨折而挥开，即使如此，也无法避开会有几瞬间只会在可动范围内活动。然後，就在这短短一瞬间被惯性所推动而被破壊重心的狂战士・猿猴便轻易地被制服了。
最後膝盖落在了其背上。由於被压制着弱点，因此没有施加膂力的余地。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机会。子弹毫不迟疑从紧贴在後脑的枪口发射出去。
「这就是全部了，吧」
凡妮莎以锐利的视线巡视周围。
刚才所用的是柔道和合气道的技术。凡妮莎是女性。不管怎麽样否定，事实上单纯的膂力的确劣於男性。正因如此，她才磨练以柔制刚的种种技能。
强力的攻击力？这只需要一发子弹就够了。不管何种屈强的对手，哪怕对方是怪物，只要单手碰到就能将其砸到地上，之後只要拉下扳机就完事了。
这就是所属保安局的搜查官中，在肉搏战方面有顶级成就的凡妮莎的实力。最近虽然总是被叫成废妮莎，但她的实力是货真价实的。
──正因如此，絶对没有小瞧保安局的人的他才会造出这一瞬间。凡妮莎离开护卫对象的这一瞬间。
「搜查官，可记得挡好」
「唔，格兰特愽士！」
不知不觉间，从二楼的门中露脸的当用枪指着。──艾蜜莉。
凡妮莎如飞朴般快速地跳到艾蜜莉身前，同一时间当开枪了。
乾裂的炸裂声连续响起，凡妮莎的身体被弹开。鲜血飞散，沾在艾蜜莉脸上。
「咔哈，啊，啊」
「凡妮莎！」
被打在地面上翻转几圈的凡妮莎虽想立马站起来，但刚才的冲击令她肺堵塞而无法呼吸，奔波於全身的激痛则使她无法动弹。
脸色大变的艾蜜莉跑到凡妮莎身旁，将她抱起来，让她平躺在地面上。肩和手腕，以及大腿上能看见有流血，但大概挨了最多枪的胴体上却没有血糊。艾蜜莉慌张地脱上她西装的上衣，四发子弹埋在了衣服下的防弹衣中。
看来是防弹衣勉强救了她一命。不过，肩膀和手腕的枪伤先不说，大腿部的出血严重得不能忽视。恐怕重要的血管受伤了。
「果然我并不擅长这种荒活。爆头到底是要怎麽样才能做到？」
咯咯脚步声，当走在二楼的空中道路，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停了下来，以枪口对准她们，并看着倒地的狂战士・猿猴，这样发话了。艾蜜莉从他的言语中听不出对射击人，或是对瞄准自己有任何感慨，紧紧咬紧了嘴唇。
但是，现在并不是和他口角的时间。艾蜜莉从怀中取出和试管相似的容器，打开容器的盖，让凡妮莎喝掉一半，剩余的一半则一点点抺在伤口上。
然後，刚才庞大的流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痛苦似的呼吸也渐渐找回规则性。
「⋯⋯这还真是。艾蜜莉。你难道，在这短时间中把狂暴药改良了吗？还是说，这是从你甚至没有告诉我的想法中诞生的产品吗？果然你很厉害啊」
看到未知药品那既存药品不可能拥有的回复效果，当的眼中闪过妖异的光芒。
不过，他的推测完全搭不上真实。
艾蜜莉所使用的药，是浩介以防万一交给她的异世界制的回复药。在排出留在体内的子弹之前虽然没有完全治癒的效果，但至少可以做到完全止血和某种程度的治癒，还有舒缓痛楚。
凡妮莎虽然还不能万全地活动身体，但还是用视线向艾蜜莉传达自己没有事的信息，艾蜜莉看到她的样子便吐出了安心的吐息。
然後，她以平静，但却寄宿难以隐藏的愤怒的眼神瞪向从二楼俯视自己的当。
「老师。你对我开枪了。毫不迟疑地」
「⋯⋯对呢。不过，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杀你。要我一介研究者杀死那位保安局的搜查官，就只有这手段」
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无法甩开追击的当便立下，并实行了这个作战，使用狂战士・猿猴将棘手的护卫官拉开，瞄准艾蜜莉开枪从而使她毫无回避和反击的余地，只能替艾蜜莉挡下子弹。
也就是说，没有射中凡妮莎的自信，那只好请凡妮莎自己挨子弹了。
不过，艾蜜莉在射线上这事实也没有变，无法保证如果凡妮莎赶不上的话她还会平安无事。
「不过，就算打中我，那也没有问题。我说得对吧？」
「⋯⋯我的确是没打算杀你」
看来只要没有死，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不过，在这情况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也值得怀疑。
「老师，请告诉我您的真心话。我是为了听这番话而来到了这里的。虽然，这一定毫无意义，失去的东西也不会回来⋯⋯即使如此，我还是想听您的真心话。老师，和我，和我们一起渡过的五年，到底算是些甚麽？对您而言，我们到底算是甚麽？甚至不惜背叛我们，您也想要得到的东西，到底，是甚麽？」
虽然语气平静，但却有如吐血般的问题。
原本不是一家人吗。不是拯救了被追到走投无路的自己吗。不是说深爱着自己的吗。那天，将自己带到家之後一起渡过的五年，只是一场戏而己吗。是轻微得能简单地背叛，抛弃掉的东西吗。
当俯视她。以平稳，但却莫名灰暗的眼神俯视艾蜜莉。毫不疏忽地，边以枪口指着她，边回答。
「我想得到的东西，吗。的确，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不过，既然你想知道的话那我就回答你吧。我啊，艾蜜莉，就只不过是想留名青史罢了」
「留名，青史？」
「对。我想成为被後世的教科书所记载的人类。作为历史上少见的优秀者，未来永劫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你能明白吗？」
「这，就为了这种事⋯⋯」
「果然你不会明白吗」
说不定，是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说不定是为了不能退让的甚麽，才只能选择抛弃自己。她心中的这种微弱的想法，被丢在地上沾满泥土。
不知是因愤怒，还是因为不甘，艾蜜莉身体开始震颤，当向她露出一个困扰的笑容。
「你一定不明白吧。成为一个在和不在都没差别的人的恐惧，被人所忘的空虚感，无法留下生存过的证明便从世上消失的絶望」
「这，这种事！老师才不可能是在和不在都没差别的人！到底是谁会把您忘掉！？我！？前辈！？莉希姐！？当教室的所有人，把您忘掉！？这怎麽可能！受您教导的我们不就是您生存过的证据吗！？」
惨叫般的诉讼在墙壁间回响。但是，对她的言语，当只是露出困扰似的笑容，轻轻地摇头了。
「不是你说的那麽一回事啊，艾蜜莉。我不是在说这种小事。我说过吧？想留名青史。只不过是一小团体的你们的记忆还不足够。这种东西，无法抺去我心中的恐惧，絶望，空虚」
「您⋯⋯」
言语，思念，都无法沟通到。艾蜜莉看到当的眼神，便理解到这回事了。
いったい、何が彼をそこまで驱り立てるのか。艾蜜莉には理解できない。
雷金纳德・当という人物が、平凡な家庭に生まれ、优秀な成绩で大学を卒业し、研究者の道に入って、奥桑と出会い、教授になって、奥桑を病で亡くし、贫困の学生を迎え入れ、多くの优秀な教え子を世に送り出してきた。そんな话を、艾蜜莉は当から闻いている。
その人生のどこに、彼を狂气へと驱り立てた要素があるのか。
「你无法理解吗？也对。就算其他有谁能理解，艾蜜莉，唯独你无法明白」
「为甚麽？」
「因为，你是天才啊」
「诶？」
艾蜜莉・格兰特是天才。因此，永远无法理解雷金纳德・当。
对如此断言的当，艾蜜莉被惊呆了。就彷佛被否定了一切似的。因天才为由而被疏远的艾蜜莉，说这种事没有关系并向她伸出拯救之手的就是当。他，居然说艾蜜莉是天才。
「目送天才的凡人的心情，你不会明白。从最开始就具备能力，能够成就大事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可是，可是老师，您是大学最优秀的教育者，其他教授也都无一不尊敬──」
「因为我是凡人啊。正因我是凡人，因此能够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甚麽。也知道要怎样做，才能他们知道。我一直都在渴求，因此也知道他人渴求甚麽。甚麽能让他们高兴，甚麽能让他们鼓起勇气，我都知道。因为全都是我自己走过的路。仅仅如此」
长叹一声的当以空虚的眼神注视远方，继续独白。
「不管有多努力，天才都会轻松超过这些努力。我只要说出一，他们就能从此想出百种方案，造出百种结果。每当这时，我心中到底有多麽空虚，他们一定不会明白」
映在他眼中的，大概是他已经毕业，受世间所认同的学生吧。
艾蜜莉无法明白。老师每当看到前辈们出现在电视和杂志时，都会替他们露出骄傲的表情。就像是己事般高兴。那些全都只是演技吗？
其实他内心是为此而憎恨和嫉妒吗？是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受称赞的人吗，是认为那些荣光都应属於自己吗。
「即使如此，他们将我称作恩师，令我感到一丝安慰。给我的仰慕，艾蜜莉，包括你们的仰慕，支撑我继续以『教育者雷吉纳尔德・当』自居。我心怀气馁和小小的满足感，认为这样已经够了」
他的爱情是真的。想要成为学生的力量，这想法是真的。就算无法站在万众目光前，当也能够坚持自我。学生们的信赖与恩义之心，总算能够安慰当那应被称作妄执的肮脏的虚荣心。
「那麽，又为甚麽」
「那还用问吗？因为狂暴药诞生了」
艾蜜莉口从漏出了呼气声。
「狂暴，药？」
「对，狂暴药。艾蜜莉，你毫无疑问是个天才。那是奇迹的药品。居然能将人，变成非人之物，啊，对。这是奇迹！若是继续研究，到底能生出多少种应用物！想想就能知道！这会改变世界！」
「老，老师⋯⋯」
当兴奋地单手按在额头上放声笑道。他的身姿未免也太过异常。性格温柔平静的当，渐渐从艾蜜莉的记忆中消失。
「毫无疑问！这是足以记载史册的伟业！至今所有学生们所留下的成果，在狂暴药前都只不过是一堆垃圾！你会成为名留青史的人物！而我则会是你父！我也会作为变革之父同样名留青史！你明白吗！？──不，你不明白吧。所以，在目睹奇迹时，你还能说出『这太危险了，把它毁掉吧』这种玩笑般的话啊」
「唔」
呯一声乾燥的声音，艾蜜莉旁边的场板被射到了。是当兴奋过头禁不住开枪了。当听到自己发出的枪声後猛然回我，整理自己的呼吸，简单得恶心地露出和谐的笑容。
「我当时十分焦躁。不管我怎样诉说狂暴药的『可能性』，你也不愿意倾覆毁掉狂暴药的决定。要是强行说服你，便会失去你的信赖，无法以『父亲』自居。但时间上也没有余裕。不知道甚麽时候，你会把资料毁掉」
「所以，便拿走了吗？」
「对。Gamma药厂的干部中有我的学生，我便拜托他了。没想到，这组织在背地里居然有如此完善的设备，这简直是天运。终於，不断服侍他人的我，也终於能得到回报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麽简单。不管怎样研究偷出去的资料和原药，都无法制造出特效药。在运用於兵器方面，虽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资料和应用，但凯西斯等人所定的，自己撒播狂暴药，又自己贩卖特效药的计画在早期阶段就出现破绽了。
而且所谓的应用也全都只能造出极其单纯的东西，没有一个足够以「奇迹之药」之名轰动全世界。
无论如何，都缺少一样东西将它们造出来。
对，就是缺少了创造者艾蜜莉・格兰特的存在。
「最初的事件，那个警官，还有艾伦搜查官，都是凯西斯手下的人。是这样没错吧？全都是为了将我迫到走投无路，让我不得不依赖老师。为了让我继续研究狂暴药」
「说得没错。明明直到途中还好好的⋯⋯⋯真是会干些多余的事啊。保安局，还有罗德和丹尼斯」
啪叽，传出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那是从艾蜜莉的心中传出的。重要的，打从心底觉得重要的东西，被折断，被粉碎的声音
复苏的光景。絶对无法忘记的恶梦。
──马洛哥哥死了。他就像是被卡车撞到似的，被狂战士碾碎了。
──萨姆哥哥死了。他变成了狂战士。
──谢茜嘉姐姐死了。温柔的萨姆哥哥将她的头折断了。
──丹尼斯哥哥死了。为了不让自己化为狂战士，他对自己的头开枪了。
──罗德哥哥死了。在死前他说了一声对不起。
还有，
──赫德里克哥哥死了。为了保护艾蜜莉等人。
艾蜜莉将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哥哥。虽然有些迟钝，但他既诚实，又老实，就像是微风般令人感觉舒畅的人。待在他身边，比待在任何人身边都更放松。
──莉希姐死了。为了藏匿艾蜜莉，她亲自成为了诱饵。
她是艾蜜莉憧憬的女性。虽然并不怎样坦率，但没有一个女性比她更温柔更可爱。艾蜜莉梦见过。最喜欢的赫德里克和莉希两人结为一对，幸福地笑着的光景。
她相信着。
当教室的大家，总有一天，能够看到这麽美好的场景。
但这一切都──
「是我，扣下了扳机吧」
「唔？」
艾蜜莉视线从感到疑问的当身上移开，她慢慢站了起来。凡妮莎以残留着苦痛的声音小声地呼叫艾蜜莉，但她微微一笑便挪开了视线。
「格，格兰特，愽士。不可，以。那」
「对不起，凡妮莎」
子弹仍留在身体内而无法完全治疗，内臓中了四枪，内出血虽然治好了，但骨折还没癒合。因此，强忍剧痛伸出震颤的手便已用尽全力的凡妮莎没能捉住艾蜜莉的手。
「能不能不要动，艾蜜莉」
当再次将枪口指血站起来的艾蜜莉。
「如果情况允许，我并不想杀你。赫德里克他们会死是一件不幸的事故，并不是我所期望的。所以，你老实点──」
「是我，扣下了你的扳机」
遮挡当的话语，艾蜜莉低声地呢喃道。她垂头丧气的身影看起来可怜巴巴，残旧的白衣就像是如实地表现了她的心境。
似乎不明白艾蜜莉在说甚麽的当再次感到了疑问。艾蜜莉以沉重，灰暗的声音对他说道。
「您并非全是善良的人。在您的心底中，一直藏有一团狂气。比人更强多倍的自尊心，渴求称赞的心，侵蚀了您的内心」
「⋯⋯」
「是大家，让您的心安稳下来。诸多前辈们，当教室的大家，家人。但是，我却将其毁掉了。现在也快要被扣下，但还未被扣下的扳机，是被我扣下的──是我让最开始便在您心中的狂战士醒来了」
「我从最开始就是狂战士，吗。还真会耍嘴皮子啊，艾蜜莉」
猛地抬起头的艾蜜莉的表情，该如何形容呢。就像是困扰似的，快要哭出来似的，又像是下定决心似的──不可思议而透明的表情。
「扣下让怪物醒来的扳机的人是我──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也由我来扣下扳机」
「⋯⋯你要对我开枪吗？」
艾蜜莉举起来的手中有一把小型的手枪。那是凡妮莎的预备枪。似乎是她站起来的时候拔走的。在她的背後，凡妮莎以沙哑的声音「不可以啊，古兰待愽士！」大叫道。
「艾蜜莉。你要对仰慕为己父的我开枪吗？你要对拯救了你的我开枪？」
「是的。我会。我会让您就此结束」
「为了复仇？」
「不对。这一定是为了您。还有，也为了我」
「⋯⋯这样吗」
曾经互相称对方为父亲，女儿的人们正以枪口互指。
两人交错的视线之间，并没有激烈的感情起伏。但是，藏在心里无法以言语表达清楚的感情却如同将近爆炸的炸弹。说不定不止艾蜜莉，当也是。
「那麽就没办法了。永别了，艾蜜莉」
「是的，永别了。老师」
同时，一道影子跃至空中。铿锵一声金属声响起。
子弹被斩开两半。被斩开的子弹与原来的轨道大幅偏离，插在了背後的墙壁。
「浩，浩介？」
落在地面的人影。那毫无疑问，是赶了过来的浩介。


◎ポチッとな
拿着小太刀，降落在艾蜜莉和当之间的，正是浩介。
浩介面对着艾蜜莉。
是的，将飞舞在空中的弹丸斩断的正是浩介。他将当护在身後，斩开了艾蜜莉射来的子弹。
「浩⋯浩介，为什麽⋯」
颤抖着拿着枪的艾蜜莉问道。
浩介缄默不言，也不回头看一眼背後的当，慢慢地向前走去。然後，走到「呜呀呀」地摇着头的艾蜜莉面前，温柔地用手压下了枪身。
「停手吧，艾蜜莉，这并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镇静的声音，以及安静的眼神将艾蜜莉包围。
但是，浩介放在枪身上的手，却感到了些许的抵抗力。艾蜜莉在拒絶着，从她不停摇着的头的眼中似乎能看出悲壮的决意。
浩介并不知道，艾蜜莉和当之间的对话。
但尽管这样也能察觉到。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才能扣下扳机。到底是以怎样的心境，才能对亦是恩师，亦是代替父亲之人的他抱有杀意。
想来是抱有憎怨，以及仇恨吧。但，这并不是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疯狂才做出的举动。
在那里有的，是使命感，亦或者是义务感，以及，责任感。
真像艾蜜莉啊，浩介在内心苦笑着，但也没有把手从感到抵抗的枪身上挪开。
「浩介，这是因我而起的事情，所以」
「是这样麽？我不这麽认为。但是，如果艾蜜莉自己是这样想的话，我也不会否定。只是，你不能在这条路上愈行愈远，那不是你应该前行的地方。」
我不允许，你在杀人的道路上前进。浩介以艾蜜莉所抱有的心情同等的，甚至更甚之的，强烈的感情，予以驳回了。
并且，对着想要反论的艾蜜莉，浩介再一次说道。
「因为啊，这是艾蜜莉的哥哥姐姐们所不期望的事情吧？」
「⋯」
是的，都不希望看到，艾蜜莉走向这样的结局。即使没有见到过，没有交谈过，但就从艾蜜莉说的话来看，浩介已经很清楚了。
拼上性命守护自己重要的妹妹的他们，不可能期望那样的结局。
「艾蜜莉的愿望，是拯救受病痛折磨的痛苦的人吧？」
想拯救祖母，怀着这样的愿望的艾蜜莉的步伐，他们一定比谁都要支持着。
「不管是谁都相信着，艾蜜莉的手，一定不是伤害某人的东西。而是去治癒人们，拯救人们的东西。」
所以，制造出狂气的药的艾蜜莉，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责怪。也没有为了脱离关系而逃跑。理解了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也絶没有一个人从艾蜜莉身边逃开。
所以，
「不好意思，我可不认同哦，我絶对不会承认这一点。不管艾蜜莉的意志有多麽强烈，我都会用尽全力阻止。远藤浩介，即是魔王的右手，也是你的守护着的我，会全心全力地组织你。为了拯救谁而努力着的艾蜜莉・格兰特以杀了家人作为落幕什麽的，我絶不承认。」
「浩⋯介⋯⋯」
艾蜜莉的手失去了力量，随着咔铛一声，从艾蜜莉的手中滑落的手枪，落在了地板上。
满溢而出的感情，已经没有任何能够表达的方法。就算用世上任何一个词语来表达这份感情，都会显得无力。到底几次，我的身体，以及心，被守护了呢？只要是需要，他一定就会在那里来拯救我，艾蜜莉・格兰特的英雄。
扑的一声，艾蜜莉将头依偎在了浩介的胸口，地板上，传来滴答，滴答的水声。以这声音为形式，传达出了用言语无法形容的感情。
浩介轻轻地，把手放在了艾蜜莉颤抖着埋在胸口中的头上。视线与似乎是松了一口气的凡妮莎交汇，并点了点头。
「⋯⋯就连那个狂战士都无法阻止，真是越来越对你这个不讲理的存在感到恐惧了。」
当摆出了一副吃惊的表情说道。听着浩介和艾蜜莉的对话，既没有逃跑也没有开火的他。浩介投去了狐疑的眼神。
「不逃跑麽？」
「你会让我逃麽？」
苦笑着这麽说着的当，从他眼中看不出敌意，也看不出被逼急了的人特有的着急和自暴自弃。到底在想着什麽呢，浩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不，比起这个更加令人在意的是，他为什麽不开枪呢？
那个时候，浩介切开的也只有艾蜜莉的子弹，是用重力魔法将弹丸吸引到刀刃上，稍微有点狡猾的「子弹切」。当然，也有准备用苦无挡掉从背後射来的子弹。
话说回来，那时候当也没有扣下扳机。也就是说，当没有打算杀掉艾蜜莉。
「你到底在打算着什麽？」
「当然，是为了我自己。我啊，从偷出狂战士的那时候开始，就只是为了我自己而已。」
本还以为是因为对艾蜜莉的爱使得他停下了手，这样想着的浩介却发现，事实并不是如此。安静又沉着的声音和眼神，让他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虽然不知道你在想些什麽，但是，姑且给我投降吧。」
「哦呀？不杀了我麽？」
「不能再更多的，杀掉对艾蜜莉来说亲近的人了⋯⋯尽管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让人无法原谅的叛徒。」
顺带一提，也有将这主谋者移交给玛古达勒斯教授的打算。已经在世上掀起风波的「狂战士事件」以「罪犯被捕」的结局落幕，对艾蜜莉今後的人生来说也是必要的吧。
浩介的台词，让艾蜜莉抬起了头看着当。那眼神确实不再期望着他的死亡，而是希望他能够接受司法程序的制裁。
当听着浩介的话语，看着艾蜜莉的眼神，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哈啊，真是，我什麽都做不好啊，这也是因为我是凡人的缘故麽？」
这样嘀咕着的当一步，两步地前进着。浩介则不顾一切地飞出，想让其失去意识。在其有狂暴化的威胁之上，即使是最初的两句话也引起了最大限度的顾虑。（这句感觉怪怪的⋯不知道是不是翻错了）
与浩介踏上二楼的通道同时，当朝着背後的储水池落去。艾蜜莉不由得喊出了「老师」二字。
浩介追着当飞下，在空中抓住了当。但本想停在空中之时，身体的姿态却危险地倾斜了。於是慌忙地从袖**出钢丝，绑在了通道的栏杆上。
浩介的动作实在有失精彩。本来的话，应该在当跳下之前，就让其失去意识的。这也是之前战斗带来的影响。
在最後使用了界限突破，这副作用理所当然是无法逃脱的。浩介现在处於相当的弱体化中，不仅无法放出分身，身体能力也被削弱了六倍。仿佛很快就要睡着般的倦怠感袭击着他。说实话，在用重力魔法切开子弹的时点意识就已经快要飞远了。
「你是想要自杀麽！？」
「是啊。本来是想被艾蜜莉杀死的呢。反正，我也知道是逃不掉的。知道这世上有你这样的怪物存在，也很让人遭打击啊。」
在空中被浩介捆着的状态下，当轻而易举得宣告了自己的终结。
「不过，我也没想到你能这麽快打倒那群狂战士然後赶来呢。」
「老师，这是为什麽！？你不是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历史上麽！？」
听到艾蜜莉的话语，当用带着执念和狂气，以诡异的表情回答。
「是啊！我想要留下名字啊。但既然无法逃脱的话，不如就成为想要阻止在这世上撒下灾难的少女的悲剧的父亲吧。」
浩介，听到当的这句话後，终於了解了他的想法是什麽了。然後一边说着「这个混账东西啊！！」，一边想要将其投在下方的地板上。
但是在这之前，
「但是连这都做不到的话。啊，好吧。我就成为灾厄本身吧！不是以伟业，而是以大罪在历史上留名吧！」
这麽说着的时候，在浩介将其扔下的瞬间，爆炸了。
咚的巨响发出的瞬间，落下的当的腹部爆炸了。血肉也理所当然的飞溅了出来。这异常的凄惨事态，使得艾蜜莉无法动弹。
浩介忍着身体快裂开一般的剧痛和快要失去了的意识，发动了重力魔法。向着艾蜜莉一口气飞过去。
就算是无法全力使用的重力魔法，也能将飞来的血肉尽数击落。
但是，对於现在的浩介来说，也已经是极限了。像是被弹开一样改变运动方向的当，与飞散的血肉一起落入了储水池。
水面上飞起了盛大的水花以及波纹，原本清澈透明的水像是被滴了墨一样被染红了。
「⋯⋯」
「该死，被摆了一道。」
说不出话的艾蜜莉呆呆的注视着被染红了的储水池，浩介露出了焦躁的神情。
「浩介先生，这个！」
凡妮莎将对讲机扔向了浩介。察觉到其意图的浩介接住了对讲机并大声喊道。
『伯纳德！能听到麽！！』
『唔？Aby麽！怎麽了？』
『水路流入了狂战士的液体！因为水门开着所以将会流向外面！在它流过供水设施之前不管在哪都好！将它停下！！』
『请稍等！──控制室。把水路全部封闭掉！！』
接受联络了的伯纳德。向着控制室的部下下达了指令。
就想浩介说的一样，当不仅仅是自爆。「将灾难洒落世界」──正如这句话一般。他不是为了让自己狂战士化，而是以自爆的方式，让自己带有狂战士病毒的体液，血液，通过自爆飞散到水路当中。
恐怕是因为有浩介这种异常的东西的存在。不管干什麽，都可能被组织。所以不顾一切，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最後的攻击。
不管是什麽时候，不管有怎样的理由，豁出人命都是令人恐惧的。被摆了一道的浩介咬牙切齿，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
然後，从无线对讲机中传来了悲鸣一般的声音。
『队长！无法控制！净水设施和排水设施全部都处在开门的状态下无法操控！已经完全的陷入了BUG！』
『你说什麽。这是怎麽一回事！』
『那**，可能在系统中注入了病毒。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能可以取回控制。』
『要花费多少时间？』
『⋯⋯十分，不，八分钟之後应该就⋯⋯』
『尽快给我关掉！！』
『Yes，Sir！』
短暂的时间过後，沉默支配了这片地方。这样下去，狂战士的病毒就会通过水路污染都市吧。在这之前，也会流经好几个小镇。这样的话，就好像从一端开始侵蚀一样，狂战士的波纹会渐渐地蔓延开来。
要通过输水设施的话，只需要大概不过五分钟吧。在压倒性的悲剧开始之前的时限，只有五分钟。
「浩介⋯⋯」
「浩介先生⋯⋯」
呆呆的盯着储水池的艾蜜莉以及露出严肃表情的凡妮莎呼唤着浩介。
浩介露出了一副严峻的表情思考了一番後，突然肩膀放松，发出了苦笑。然後，在艾蜜莉和凡妮莎的目光围绕之下，拿起了无线电。
『伯纳德，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嘛⋯我会漂亮的解决的，所以，你们不要靠近水路设施。』
『！Aby。我知道了。就交给你了，请救救，这个国家！』
无线电那边传来了伯纳德饱含信赖和一点恳求般的声音。
那是和艾蜜莉和凡妮莎眼中寄宿着的，相同的情感。（伯纳德要变Gay了──）
对着这样的她们，浩介苦笑着开口。
「本来是不想依靠的，在这最後的最後要说一些丢人的话了⋯⋯稍微，要借用一下魔王陛下的力量了啊。」
看着心里噔了一声的艾蜜莉和凡妮莎，浩介的苦笑更深了一点。
借用了凡妮莎的肩膀的同时，净水设施的屋顶上出现了浩介他们的身影。
下游是配水设施，再更下游的地方则是城镇了。
「浩介，该怎麽办⋯⋯」
为了回答艾蜜莉的提问，浩介答到「像这样」然後拿出了智能手机。点击了呼叫键，在几次的呼叫音後，传来了这样略带有一些不厌烦的声音。
『是你啊，远藤。』
『南云！虽然很抱歉但是没有时间了！能不能姑且别问别的，把我这边的净水设施吹飞！』
『⋯⋯』
电话的对面，是在和爱女一起享受愉快的晚饭时光的魔王陛下。是看着缪穿着轻飘飘的可爱围裙，和月他们一起笑着过着愉快时间的魔王陛下。
一般来说，突然被打电话过来，突然理由也不说的委托破壊公共设施，都会怀疑对方的理智，以为是开玩笑麽後唰的一声挂掉电话，回归与家人同居的时间里。
但是，对方并不是「一般」，而是异常和不讲理的代名词。
所以
『好吧，你站在那边别动啊。』
『哦！我会感谢你的，南云！』
从电话的另一边，传来了苦笑的样子的感觉。
与此同时。
「啊⋯那个，浩介，电话的那边是谁？不对，不如说是要做什麽呢？不对⋯总之有各种各样想问的事情，可以问一下咩⋯？────啊咧？那是？」
「浩介先生⋯⋯难道说⋯⋯」
稍微有些痉挛的表情，艾蜜莉在询问的同时仰望着天空，凡妮莎也罕见的露出了狼狈的表情注视着天空上的一点。
对着这样的她们，浩介只是耸了耸肩说。
「狂战士无法通过空气感染，所以如果是液体状态的话，只需要蒸发就能无效化了，所以⋯以压倒性的热量将其整个吹飞就好。恩────嘛，这样的事，也只有魔王能做到啦⋯」
这样说完之後。
在遥远的上空，即使不是阴天也能知道，像是另一个太阳已经诞生的光辉一般的一点光芒。其在一瞬间开始膨胀後的瞬间，天上降下了光之柱。
将阴天吹飞，天空中巨大的云海出现了孔。其使大气烧尽。轰鸣声降临在了供水设施至上，其一瞬间毁灭了设施，使得地面烧却融化，一转眼便制造了不寻常的陨石坑。
光充斥了整个世界。
因阴天而薄暗的世界，染上了一片雪白。热量和冲击扩散开来，使设施变成了圆状的一片空地。
────太阳光集束雷射，巴鲁斯・琉贝里翁。
以罗针盘探知到了以浩介为基点的供水设施的位置，在其上空利用空间置换将巴鲁斯・琉贝里翁安置到了轨道卫星的位置。
之後只需要按下按钮，太阳光集束雷射就会将一切都统统消灭。
这就像是上天的裁决，神话的显现。
造成这一切的人，却在自己家里欣赏粉色的轻飘飘的围裙身姿。
「⋯⋯」
「⋯⋯」
艾蜜莉和凡妮莎露出了一副露出了一副不能被人看见的丢人的表情。翻开了白眼，嘴张开流出了口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阿黑颜⋯⋯⋯？）
在这之中，输水设施被漂亮的消灭了，顺带把地形也消灭了的光之柱一点一点的变细，不久後便消失在了空中。
世界又取回了颜色，周围回想起了流入深坑的瀑布的声音。
『怎麽样，远藤，这样做可以麽？』
「啊，谢谢你啊，南云，突然提出了这麽乱来的要求。」
『我知道你一般是不需要依赖我的。而这样的你连理由都来不及说就拜托了我，说明你有必须这麽做的理由吧？既然如此，我便相信你，所以，不需要感谢了。』
「啊哈哈，毕竟魔王对亲人太好了啦，一般都拜托不到的。」
浩介挠了挠脸颊苦笑着。然後传达了几天後就会回国的事情後，挂断了电话。
浩介大大的吐了一口气。
啊一的委托先不说，这毕竟是自己的事情，本来不想依靠他的，这麽约束自己的浩介，最後还是依赖了他。这样想着，并垂下了肩膀。不过避开了惨剧的发生，也可以拿来聊以自慰了。
然後，慢慢的。把视线转向现在还说不出一句话来的艾蜜莉和凡妮莎。
「啊，艾蜜莉，凡妮莎────」
「在！？」
「啊呜？」
打招呼的瞬间，像是解除了诅咒一般，两人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艾蜜莉颤抖着跌倒了下去。借了肩膀的凡妮莎也跟着遭受了屁股的痛击。
浩介也难怪两人会倒下，於是伸出了双手想帮助他们────然後僵住了
ちょろちょろちょろ～（拟声词）
瀑布的声音里，传来了近在咫尺的水声。
声音的源头当然是跌坐在了地上的艾蜜莉酱。毕竟发生了超越人类智慧的事态，两腿之间失去了控制。这麽说来，在直升飞机起飞之前，因为紧张也喝了不少咖啡啊。浩介如此回忆到。
「⋯⋯浩介先生，我似乎也要去了，可以麽？」
「可以个鬼啦！」
发现艾蜜莉丑态的凡妮莎，乾笑着和浩介交谈着。与此同时艾蜜莉也恢复了理智，当然，也注意到了自己现在的状态────
「呜咿！！────。快停下来呜──────。不对不要看！⋯不要看现在的我呜呀！──────浩介──────」
一边哭着一边夹紧了两腿之间，一边拚命抱着头用白衣隐藏自己。
艾蜜莉的惨叫在回响着。
『喂，Aby，刚刚那是什麽！？好像有什麽出来了！？好像从天上出来了什麽！？』
这次是从无线电里传来了伯纳德的声音，看来伯纳德也目击了巴鲁斯・琉贝里翁的光芒。
「不要看呜呀！！！！拜托了快停下来呜呀！──────」
『喂，Aby！请回答！请回答！说明Please！』
「浩介先生！刚刚因为摔倒伤口裂开了！请帮我一下！」
浩介，这次又发出了别样的叹息。
「然後，这善後，该怎麽办啊⋯⋯」
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在混沌的现场，抬起头仰望着天空。


◎尾声　前编
在有着让人自豪的优秀隔音性能的房间中的一室，传出了深深的叹息声。满溢着高级感的木制办公桌和皮质椅子，本来是用来为主人附加威严而设的，但现在，这份补正毫无意义，因为叹息的主人缠绕着疲惫的氛围。
「啊～、局长？没关系吗？」
房间的主人──国家保安局局长夏洛＝玛古达勒斯，艾伦苦笑着发声。
两肘杵开在桌子上，十指交叉搭在额头垂下头的玛古达勒斯局长，稍微抬起头惊讶地回应。
「那个应该是我的台词才对吧？艾伦，你真的没问题吗？」
「啊哈哈，没问题呐。姑且，得到了『治疗』啊，所以没有看上去那麽严重」
「⋯⋯双手粉碎性骨折，仅仅一天的程度就能治好的『治疗』、呢。哈啊～～～」
再次，深深地，这已经算是深邃的吐息了。而艾伦的苦笑也成正比地变深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感受到艾伦那能够理解的视线，一边看着墙壁上的大型显示器，丝毫不隐藏讨厌的表情。
在那里放映的是神秘的显现，不应存在的异常景象。
如果，那只是电影的片段的话，就真是太好了。
「自天空释放的魔王的魔爪⋯⋯这个世界，什麽时候被幻想侵蚀了呢？」
「呀啊，局长。完全就是充满诗意的表达呢。就像阿比那样──的说！？」
玛古达勒斯局长的子弹在镇纸上炸裂。艾伦慌忙泪目控诉着「我是伤员！是伤员啊！请对我温柔一点！」
乾脆地无视了的玛古达勒斯局长，将视线落在手头的显示器上，无力朗读那里记载的分析结果。
「能发射太阳光集束雷射的卫星⋯⋯总之，只是单纯的聚集热量的东西。姑且，理论上是现代科学可以建造的，虽说这样」
「但是，瞬间捕捉到的飞机大小的影像程度是不可能的。这可是相当的规模啊。先不说整个设施被轰飞，连地形都能够改变的威力。那种东西──」
「我国的轨道卫星⋯⋯不，各国都没有注意到。而且，在那个时间点，移动到达那个精确的位置更是不可能的」
叽─，高级椅子发出了不快的声响。是压上的体重过於勉强的原因吧。玛古达勒斯局长注意到了身体发僵的事，吐了口气。
这也是理所当然。监视作战区域的航空机捕捉到了天之光的画面。释放它的是在卫星轨道上突然，没有任何前兆出现的卫星兵器，在毁灭了地面以後，同样突然消失了。
如果说那是深渊卿所拥有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中的王牌的话，玛古达勒斯反而会因为确认了力量的底儿缓和胃痛吧。
但是，那只是个兵器。无视技术上的问题点，神出鬼没，虽然有着神秘的一面，但是，即便如此，那也毫无疑问是经由人之手所创造的兵器。
并非只被一人所有，只认可唯一一人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而是只・要・想・用・的・话・谁・都・可・以・使・用的兵器。
这个事实，虽然有着幻想的侧面，但是却因为内含着现实的冰冷的事实，让玛古达勒斯局长身心胆寒。比起亲眼确认深渊卿的神秘，这个更有贴身的恐怖感。
「⋯⋯魔王陛下，啊。在他的周围，聚集着拥有同样力量的人这种事也是清楚的⋯⋯」
「难道说真的，阿比桑只是个部下的立场麽。哈哈，真是笑不出来啊。就算只和他一人斗争也看不到未来啊，用一个电话就让魔王大人降临，这样」
「如果就那样相信他的话的话，那是他连要留下一个伤痕都需要竭尽全力呢。而且，还有夫人们，完全不是对手」
「局长。我啊，为什麽故事中要讨伐魔王的人会被称为勇者，在看到那道天之光的瞬间就明白了。确实，是勇者啊。会去挑战那种玩意的人」
确实如此，玛古达勒斯局长深深地点头。至少，对於分担了国防一部分的自己来说，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想要对立的想法。
已经不知是第几次深深的叹息，玛古达勒斯局长慢慢地从怀中掏出USB存储器。刺着肩膀用手指玩弄着。
「怎麽了，局长」
「⋯⋯不，没什麽。只是，这个也许是潘多拉的箱子，我是这麽想的」
「啊啊。确实，说的真巧妙呢。顺带一问，阿比一派是灾难？还是希望？」
对艾伦的提问，玛古达勒斯局长以暧昧的微笑作为回答。那份真意连艾伦也不清楚。
只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个USB记忆体的内容──狂战士的研究数据，如果试图滥用它的话，肯定会有灾难降临。那不仅仅是让狂战士诞生的意义，而是这个事实将激怒神秘的对手主力让他们行动的意思。
「哎呀～。即便如此，保安局藏着巴萨卡的事被阿比知道的话，絶对不妙啊。各个设施的数据和原品，场所也好设施也好都被完全破壊了⋯⋯那个，某种意义上算是炸弹吧？我想赶快消灭掉比较好⋯⋯」
艾伦没有掩饰厌恶的表情，对还在用指尖玩弄USB记忆体的玛古达勒斯局长说着。
突入那个净水设施後，保安局为相当疲劳的浩介准备了休息设施，⋯⋯半天的休息後和艾蜜莉还有凡妮莎一起。擅自借走了突入时的直升机和驾驶员。
因此而骚动的保安局，察觉到浩介他们消失的理由，是在收到联络之後。
那个结果，其他的特殊部队（包括军队中的特殊部队）突入设施时押收的全部巴萨卡，被不知什麽人破壊而引起了骚动，这种形式，浩介他们想做什麽就明确了。
突破军队了不起的防护完全破壊数据和原品後离开的絶技，让保安局的成员一同浮现乾笑。
这之後，姑且通过凡妮莎，为了确认军队回收的全部巴萨卡被废弃，而暂时进行自由行动的联络。玛古达勒斯局长提出全面协助，和凡妮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情报交换。
那个玛古达勒斯局长，实际上回收了大学研究楼残留的巴萨卡研究数据如果被知道的话⋯⋯
艾伦的身体无法止住颤抖。
对这样的艾伦，玛古达勒斯局长局长的表情显得惊讶。
「别说这种胡话。才没有藏着」
「哎？但是，现在，不是拿着吗」
「那个啊，帕拉蒂和格兰特博士掏出研究楼以後，是谁清理那里的？」
「那当然是，我们保安局⋯⋯休斯他们的工作」
「嗯，就是这样。接着，险些丧命地逃出研究楼的格兰特博士她们，没有拿走研究数据的时间。这种事情，她们也好，深渊卿也好，都是知道的」
也就是说，危险至极的药品数据，会被清理的保安局回收这种事，不需要考虑也明白。
话虽如此，这种程度的事情艾伦也是知道的。总之，因为是谁都清楚的事情，浩介他们应该认为保安局废弃了巴萨卡，而放过来还持有数据就真是不妙了，这样子。
察觉到言外之意的担忧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摇了摇头回答。
「那个人，不可能盲目听信我的话的吧。数据都废弃了，这样啊，难道会这样」
「那样⋯⋯⋯那麽，也是要销毁吧。但是却没有那样做，为什麽还持有着？」
「为了慎重起见，需要在他的眼前销毁，在远离的地方废弃什麽的，就这样说再见可是不行的哦」
对玛古达勒斯局长而言，或是对浩介来说，不觉得他不打招呼就回国了。他那神乎其神的力量，能够在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潜入保安局，轻而易举地破壊数据消失吧。
但是，玛古达勒斯局长无论如何都想要当前的对话。能够做出这种事来的浩介，以及那个背後魔王派的关系如果还是这麽模糊就回国的话就受不了了。有经历相当长久的歳月自觉的玛古达勒斯局长，不想再继续伤害自己的胃了。
所以，就算走弯路也好，对话也是必须的。没有销毁USB记忆体而常时随身携带也是为了这一手，在浩介眼前销毁掉也是想要能帮助构筑信赖关系。
一定，恐怕，起不到期望那麽大的效果吧，但是小小的一手并不愚蠢，这是玛古达勒斯局长的主义。
艾伦斜着眼作出原来如此地点头，玛古达勒斯局长用指尖夹着USB记忆体，缓慢将视线投向虚空，开口了。
「就是这样，想做的话请自由破壊掉。深渊卿」
「哎？局长？」
啪戚，如同下象棋一般的声音，局长将USB记忆体放在桌上，艾伦的眼睛变成了点。一瞬间，想着「终於变痴呆了吗？」，但在絶对零度的视线下慌忙纠正了过来。
在那之後、
「⋯⋯真惊人。居然能察觉到我的气息」
「哦哦唔！？阿比桑！？」
从房间角落传来的声音让艾伦不由得跳了起来。
慌忙转过视线，在那里的是背靠墙壁挽着手的浩介。他的表情明确表现出了惊愕感。
「阿、阿比桑，什麽时候在那的？或者说，是怎麽进来的⋯⋯」
「一直，跟在艾伦後面而已啊？在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一起进来的」
放置受到了质朴打击的艾伦，浩介看向了玛古达勒斯局长。那视线中，有着不知何时察觉自己气息的疑问和佩服，还混有一些高兴的情感。
浩介的视线，让玛古达勒斯局长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没有注意到啊。只不过，考虑到行动的部队数，所属，据点场所，以及和帕拉蒂的情报共享，是时候要过来了吧。能过来真是太好了呢。不然的话，我就是对着虚空说话的可怜之人啊」
「⋯⋯不愧是局长。漂亮地被骗了呢」
苦笑的浩介离开了墙壁。有点可惜的是，「难道能够注意到我的人数增加了吗！？」这种期待崩溃了。
浩介到桌前将USB记忆体拿在手上。接着，没有确认内容便捏碎了。
「数据只有这些吗？」
「嗯嗯，是的。这下，巴萨克的数据只剩下格兰特博士头脑中的了，就是这样」
「确认吗？」
「确认就可以了吧？如果想做的话，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有巴萨克的数据和原品，你有确实知道的手段吧。对那样的对手，还要说谎什麽的，我可不是笨蛋啊」
确实，如果向相关人员暗示并询问信息的话确实能探听出来，但是需要判明是非。不过，玛古达勒斯局长所不知道的是，拜托那个人使用「导越罗针盘」的话，就能一下子作出判断。
玛古达勒斯局长那暗示觉悟的眼神似乎笔直地传递给了浩介。接受了的浩介耸了耸肩然後摇头。
「我相信局长的话。并且，今後和朋友一起保护那个家族的对象，不想做那麽过分的事情」
有一点点，包含着无法被忽视的威胁。玛古达勒斯局长皱着眉反问道。
「⋯⋯保护格兰特家？」
「局长这种重要人物提出了不需要巴萨克的论点，因这次骚动而有疑问的家伙肯定会出现。瞄准格兰特家，这会让艾蜜莉变得不幸⋯⋯呢？这也是为了国防」
「对手是这边的人，而不是狂战士吗，『深渊卿』，确实。这是为了国防的最重要案件」
格兰特家出了什麽事就不会这麽简单了──这言外之意的警告让玛古达勒斯局长稍微露出了疲劳的表情，和一个笨蛋承诺保护格兰特家。
一定，会在几天之内，在格兰特家附近会有许多咋看之下只是朋友的大量夫妇和恋人搬家吧。怀里藏着枪，内心中想着「卿暴怒与否，就在我们的肩上！」这样鼓起干劲地守护格兰特家的人们。
「嘛，护卫的事情可以啊。不过，有一个条件──不，只是一个委托」
「⋯⋯这种情况下也能够正常地附加条件。果然不愧是局长啊」
「能被你夸奖我很荣幸。并不是什麽乱来的事情。只不过，在这个国家做了什麽，或者说被关系到这个国家的什麽人的时候，想要得到报告」
这是玛古达勒斯局长在对话中对浩介安上的约定。放任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是项圈什麽的也是不可能的。那麽至少，在哪里有什打算，先不说许可，至少想要知道。
「根据场合的不同，我们出差的话事情也会进展顺利吧。虽然你能做到大部分的事情，担忧权力的门路也不会为难」
「唔～。嘛，那个权力我们不会伸手啦。就算毫不～在意，如果想要掌握这边的信息，反而让人难以接受」
「那方面希望能够得到信赖」
嗯～地犹豫着的浩介，玛古达勒斯局长在此时嘟哝着。
「⋯⋯善後，很辛苦啊」
「⋯⋯」
「被情报局问责啊，那附近一带的供水啊，情报管制啊⋯⋯⋯然後接下来还要簒改狂战士事件的报告书，在议会上提倡絶对无用论被批评啊⋯⋯」
「⋯⋯」
「虽然不想这麽说的，但是已经上了年纪了啊。最近，胃痛苦不堪啊。药也不好使。要不要考虑引退什麽的呢？嘛，虽然不知道後任会不会和哪位先生巧妙地搞好关系就是了⋯⋯」
「⋯⋯」
「这麽说来，被射到的胳膊也很痛啊。艾伦是受到了治疗，可我是普通的现代医疗。果然还是应该引退吗。情报局也好议会也好，驳倒他们的力量什麽的⋯⋯」
「我知道了！我知道啦！和这个国家发生有关的什麽会好好的联络的啦！所以，别忽然像是领悟了死期的老人那样的表情看向远处！这样形象完全就壊灭了啊！」
「好啊。那麽，我们保安局负责格兰特家的保护以及狂战士事件的善後。AbyssGate我会给你和以下部下联络专用线路。──今後，希望保安局能和你方的魔王一派保持良好的关系」
刚刚还是被死神牵引着的老人，一瞬间又变回了那个身缠霸气的国家保安局局长的面孔继续谈话的玛古达勒斯。让浩介内心产生了「我果然，不擅长（对付）这个人啊」脸颊抽搐着。
然後的两三句话，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和魔王陛下进行交谈附加了这种可怕的事情的玛古达勒斯局长，再次重新感受到是个强大的女豪杰呢，这样感到佩服，向房门伸出了手。
然後，在离开房间之前，忽然想起了一些事回过头。
「对了，谢谢你，局长。我也有想要确认的事情，能告诉我的话就帮大忙了」
「？⋯⋯啊啊，她的事吗」
一瞬间为是什麽事而感到纳闷的玛古达勒斯局长，马上考虑到了，浮现了令人惊讶的微笑。让艾伦吓了一大跳。
「不需要道谢。虽然状况没有余裕，但如果能早一点确认的话，她的操劳也会得到缓和的吧」
「谁知道呢。就算说了也没用。努力就能得到奖励，世界也会稍微变得温柔吧，不觉得不壊吗？」
因为自己的台词而感到害羞了吧，说完後的浩介咯吱咯吱地挠了挠脸颊，玛古达勒斯局长局长更是低了下眼角，点了点头。
「虽然并非是我说的义理⋯⋯不过那样的话，确实不壊呢。她的话，就算只有一个救下来总是好的」
最後的担负国家守护的铁血女豪杰的真心话，浩介也回以温和的眼神点了点头以後，离开了房间。
到最後，看到局长微笑的艾伦吓得凝固了。
～～～～～～～～～～～～～～～～～～～～～
从国家保安局的高层建筑可以轻易确认的咖啡店。在那里的开放阳台，发呆的金发侧马尾少女──艾蜜莉在那里。
手触碰到眼前晃荡着热气的拿铁咖啡的杯子，但是，却没有送到嘴边的样子，只是呆呆地凝视着眼前冒着的热气。
除了忧伤的感情以外，还包含着许多其它东西的侧脸，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引人注目的感觉。艾蜜莉原本就是个美少女，如今比起实际年龄更让人感觉是「女性」。那是因为，她所经历的这几天，给了她寻常所没有的经验吧。
店里的青年和男性店员们视线都纷纷看向这一位略带忧郁的美少女，这证明了艾蜜莉所散发的魅力。
黑色丝袜包裹着的柔软足部叠在一起，终於，一个被吸引了视线的青年，带着决意站了起来。看来，是想向艾蜜莉打招呼。
但，在青年踏出一步之後，他立刻停下了脚步。
突然，艾蜜莉抬起了脸。那不是因为察觉了青年的企图。而是，像被谁呼唤了的反应。但是，除了汽车引擎声以外没有听到特别称呼女性的声音。
青年因为疑惑而歪了歪头，同时打算继续前进──
「啊，晧介！这边！」
如同花朵般绽放。之前的那些犹豫如同谎言一般，如光辉般绽放的花盛开。满面笑容挥着手的艾蜜莉，让青年又停下了脚步。不过，这次只是单纯看着迷了。
「⋯⋯艾蜜莉你，怎麽变得能普通地注意到了啊。我」
这麽说着出现的当然是浩介。听到那个声音，青年终於注意到了不知何时的一个男人走近自己。感觉是个日本人，没什麽特徵的男性。
一瞬间将自己和浩介进行比较，得到自己赢了的自我评价的青年，在看到迎接的艾蜜莉的表情後立刻萎了。乍一看就能明白，艾蜜莉的表情上浮现了信赖和爱情。耸肩回到了原来的座位。其它客人和男性店员默默看着青年。
「是呢。总觉得，在额头附近会传来吱吱的声音。就是浩介来到了附近」
「觉醒了奇怪的能力啊。嘛，不过很开心哦」
浩介高兴的话语，无疑换来了艾蜜莉欢喜的微笑。
「然後，结束了吗？没问题吧？」
「啊啊，一切顺利啊。这下，这个世界上不再存在狂战士。也和保安局顺利地合作了」
「这样啊⋯⋯谢谢，晧介。真的，这种样的话完全不够，谢谢你」
砰，艾蜜莉将额头埋入了浩介的肩，这让包括之前的青年在内的数个男人切地咂嘴。别在这晒啊，没有说出来。
听到这些的浩介不由得苦笑了，拍着艾蜜莉的背催促她走出店门。
走出了大街的浩介，艾蜜莉跟上後询问要去哪。
「嗯～，有个想去的地方，要跟过来吗？」
「嗯，那也可以。飞机的时间⋯⋯在傍晚所以没问题」
今天，远藤就会回国。已经预约了傍晚的飞机。艾蜜莉的话当然，会有寂寞的感情，也不能放着在袭击女儿事态中操劳的父母，要暂时在家中过一段时间不能跟过去。
话虽如此，暂时担当护卫的浩介分身体会留在这里，和浩介也保证了这不是这辈子的分别，所以根本没有忧虑。
「这麽说来，凡妮莎呢？虽然中途有事去了哪里，是因为保安局的纠葛吗？」
「不，是别的事件。现在要去的地方凡妮莎也在。以防万一，稍微有些想要确认的事情」
「哼～。何等敷衍的话。⋯⋯我被排斥在同伴之外了啊」
稍微别扭地撅起嘴唇的艾蜜莉，让浩介不由得想说出「真可爱呐」，在内心重击自己後决定堵上嘴。
「虽然不是这样的理由⋯⋯⋯不如说，是和艾蜜莉有关的啊。嘛，去了就能明白了。根据场合，说不定有需要我先去做各种各样处理的必要啊⋯⋯看，想先让保安局帮忙收拾一下。慎重起见」
「虽然不是很明白⋯⋯可以哦。只要，这是晧介和凡妮莎觉得这样做是最好的话」
轻轻笑着的艾蜜莉。可以窥见两人信赖之高。
距离有徒步三十分钟左右，两人没搭乘出租车什麽的，散步着过去了。
没有交流，但絶不是尴尬的气氛，两人以悠闲的步调走着。不久，艾蜜莉忽然出声。
「就算是现在，也在想着老师」
「嗯？」
浩介歪着头，艾蜜莉稍微仰望着天空继续着。
「被背叛了，做了那种残酷的事情，最後带上了许多人什麽的⋯⋯即便如此，也没有恨意。就算是现在，在我心中某处，也将那个人视为『我的老师』。⋯⋯很奇怪吧？」
「谁知道呢。艾蜜莉所积聚的当的事情，我并不知道」
没有被否定，这让艾蜜莉稍微感到高兴而微笑着。
「嗯，有很多，积累的事情，我忘不了它。伸出手的事，救了我的事，温暖的地方也好，受到了最重要的教诲的事也好，没办法忘掉」
「因为，不是谎言」
「⋯⋯是啊。那不是谎言」
那个时候，让走投无路的年幼的艾蜜莉得救的事，是事实。给予了家族的温暖的事情也是，除了那个以外的一切，都是艾蜜莉心中寄宿的重要之物，这并非谎言。
艾蜜莉的表情，再次被忧伤的阴影覆盖。
「正因为这样，才觉得可怕」
「⋯⋯」
斜眼的艾蜜莉不知是否注意到了浩介的视线，艾蜜莉仅是垂下头断断续续地说着。
「一定，在谁的心中，都有着狂战士。只需要一点点的契机，对别人来说什麽都不算的事情就会成为导火索，觉醒过来。而那对於特定领域的人更容易发生。我是这麽想的」
每个人，心底都有疯狂的种子。这点，浩介没办法否定。浩介内心响起没能一起回家的同班同学的脸。在特殊情况下，他们的心就壊掉了。
正如艾蜜莉所说，就算不是这种特殊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那种事情吧。而且，一路极端前进的人，内心更容易壊掉，很有可能正中靶心。
「现在也是、这麽想的。如果没有和我相遇的话，老师会不会作为最优秀的教育者普通地生活下去呢」
没有意义的IF。艾蜜莉是知道的。但是，没法不去考虑。不断想像，即使如此还是想像着怎样做才更好这样徘徊在思考的迷宫中。
可怕的是。在这条路的前方，会不会再有人因为自己而成为狂战士。虽然不打算放弃梦想，但是不管怎样。想到研究道路前方的未来，手脚就会发硬，在胃的底部感到有沉甸甸的东西不断下坠。
浩介将视线从艾蜜莉移开向天。恐怕，艾蜜莉并非向浩介寻求什麽话语。那个证据是，在带有忧郁的眼睛深处，并没有退却，没有退让的决心的光芒。所以，只是想将这份沉重的痛苦，稍微让浩介听听吧，单纯地向浩介撒娇罢了。
看着那样笨拙地撒娇的艾蜜莉，浩介挠了挠脸颊。然後，开始了奇怪的谈话。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并不是很久以前，而是最近的事了，在某个地方有个勇者」
「哎？那个，晧介？」
当然怎麽了？无视纳闷的艾蜜莉，浩介继续叙述。
「勇者超级帅，文武双全。公正而亲近，充满了正义感，超受欢迎的男人。总而言之先原地爆炸吧。是个非常好的家伙」
「明明是个好、好人却想要炸掉吗？」
「嗯，嘛，那点就别管了。总之，完美超人的勇者，有一天，和伙伴一起被召唤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哪里的粪神，因为兴趣而将周围的人类也绑架过来了」
看着以可怕的语气说着的浩介，艾蜜莉忽然注意到了。浩介突然说出来童话，一定并非童话。而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英雄诞生的故事开始的一部分。
艾蜜莉闭嘴倾听。思念的人，展示自己的秘密是想要传达些什麽吗，为了不放过一句而集中精神听着。
「暂且不谈粪神的真意，那个世界的人们对勇者他们很好。请救救我们。请打倒敌人。对勇者来说，有困难的人是应该帮助的。在世界上的勇者和同伴们，因为入手了强大的力量，一定能做得很好，我是这麽想的。但是──」
才不是那样的。
「一点点，一点点，勇者的内心开始出现黑色的东西」
「黑色的、东西⋯⋯」
艾蜜莉可以想像得到。那是狂战士的种子。谁都持有的，负面情感。
「坚信的勇者的正义，什麽都行不通。失去公正性，被自己认为的正确的妄想所控制。虽然同伴和青梅竹马对他的劝告过，但在敌人的教唆下，勇者──背叛了一切」
「啊」
艾蜜莉屏息这。艾蜜莉不知道勇者发生了什麽。但是，总觉得能看到老师的样子。勇者是抱着什麽样的心情。什麽样的感情去背叛了同伴呢。然後──勇者变得怎麽样了呢？
和停下的艾蜜莉一起的是同样站住的浩介，艾蜜莉凝视着继续。
「勇者，将那份巨大的力量指向了我们。指向了重要的青梅竹马。以及，他说过要守护的人们。在最需要那家伙的决战的时候，那家伙在敌人那边。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为了取回一切顺利的时候」
「⋯⋯勇者他，怎麽样了」
挤出般的声音，艾蜜莉这麽询问了。浩介回答、
「哦，抽泣着向青梅竹马的女孩哭着道歉，带着『是帅哥啊』这种感觉的肿起来的脸回来了」
「哎？」
在盛大的背叛之後。一定会是悲剧，但是会稍微有一点拯救，艾蜜莉是这麽认为的，「哎呀～，那时那家伙的可怜的脸！半哭泣着向大家道歉，但是因为门牙折断的缘故大家都微妙地想笑！真是破壊气氛啊！」浩介想到了那个画面那样边笑边说。
注意到艾蜜莉甩下自己，轻轻咳了一下。
「嘛，怎麽说呢，那个⋯⋯抱歉。没能帮到老师」
「哎？嗯，啊，不，不对。我，没有那个意思──」
浩介苦笑着用手制止慌忙地辩解的艾蜜莉，但是看过去的眼神让艾蜜莉的心脏不由得强烈跳跃。
「我知道啦。不过，尽管如此，我发誓，艾蜜莉。如果，在艾蜜莉的这条道路前方，有谁的疯狂被唤醒了，这次不会失去他。就算殴打也好，一定，将他带回艾蜜莉身边」
「呜、啊」
说不出话来。在艾蜜莉张大嘴的时候，浩介赠与了照亮她前路的话语。
「所以，不要摆出那麽痛苦的样子，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吧」
艾蜜莉扑了过去。往哪？还用问吗。心爱的英雄胸口。不知为何有股热往上冲出来，浩介温柔地抚摸着泄露出呜咕呜咕呜咽声的艾蜜莉的头发。
这样子维持了多久呢。不久牵着抬起头的艾蜜莉的手，浩介再次开始走向目的地。
沉默再次到啦，这次不知为何有些害羞的气息。艾蜜莉湿润的瞳孔偷瞄着浩介的侧脸，浩介只能将自己的台词闷着。
浩介为了稍微改变气氛，说了一个自己曾经有点考虑过了的提案。
「那个啊，艾蜜莉」
「什～麽、晧介」
声音很甜美。黏黏糊糊的。空气中的甜度也增加了。浩介心想「做、做过头了吗⋯⋯」冷汗直流。
「是这之後的研究的事情」
「嗯。在大学里继续⋯⋯大概已经很难了吧。但是，在其它的哪里的话──」
「虽然可以那样，如果可以的话，要去异世界吗？」
「异世界⋯⋯」
在艾蜜莉心中，浩介和伙伴一起被召唤往异世界已经是既定事实了。不认为那是虚构的话。不如说，浩介那不可思议力量的根源是在那里的话就能理解了。
那个、浩介得到了英雄力量的世界，自己也许能去。这点，对於艾蜜莉足够欢喜满意了。
「可以吗？」
「啊啊，姑且，要去对面的世界的话需要有魔王的许可才行，不过没关系的吧。对面的话，有许多这里所没有的不可思议的植物和矿石。姑且也有药学之类的，艾蜜莉如果学会了那些用於研究上的话，不是在近路上得到突破了吗？」
「异世界的药学⋯⋯确实，对那个有相当的兴趣。那个治疗药之类的，那种东西也能做出来吧？」
「嗯・～，也是呢。大致上，魔法药并不是纯粹的药品来着⋯⋯」
能去浩介的世界，然後可能有助於自己毕生事业的事实让艾蜜莉的眼睛闪闪发亮。比起刚才一直出神的眼睛要好上许多。不过，在各种意义上对浩介来说是毒药。虽然是自作自受。
「还有啊，因为对面的世界有着魔法的原因，所以在技术方面没什麽发展。我啊，暂时在这边学习医学，也有着为了提高那边的不需要魔法的医疗技术这个目的」
「⋯⋯浩介，难道，将来要到异世界去吗？」
不安的抬起头来的艾蜜莉，浩介毫不犹豫地点了头。艾蜜莉的表情出现了阴影。
「嘛，因为魔王现在，为了能让往返更简单而采取各种措施，就算我一直在对面也没啥关系⋯⋯」
听到这个，艾蜜莉陷入了沉思。接着浩介「哦呀？」地歪着脑袋，艾蜜莉突然抬起头宣言道。
「那麽，那个时候我也跟着晧介去！然後，让异世界的药学更加发达给你看！」
我，絶对能帮上浩介的！这麽宣言的艾蜜莉，浩介，原本认为是想让托达斯的非魔法医疗面更加充实进行合作才满口答应的。不过，有点，艾蜜莉的「跟过去」的话语，微妙地有点沉重的感觉⋯⋯
不，欺骗自己是没必要的。浩介确信了。那絶对，是那种意义的「跟着去」。浩介的冷汗流下来。想像着将来，脸颊染红後眼睛变得闪亮的艾蜜莉的脑内，展开的一定是在异世界的诊疗所里他们一起治疗患者的景象没错。
即使是在异世界，如果有着回到地球的手段的话，比起在有可能会被盯上的地球，在异世界那边研究反而会一直安全，用那份研究成果就能打倒阿兹海默病。
对艾蜜莉而言，移居异世界有数不尽的好事。
「那、那个啊，艾蜜莉。稍微有点其它不得不说的事情⋯⋯」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能说出口的事情，现在，终於下定决心要开口的浩介，似乎被命运的女神嫌弃了。
听惯了的铃声，将浩介的话语打断了。电话的对方是凡妮莎。在内心诅咒着「凡妮莎」的浩介，一想到要她去确认的地方就没法无视了。
接着接听电话後蹦入浩介耳中的，真是奇迹般时机的喜报。


◎尾声　後编
「呐，浩介。要带过来的地方，是这里吗？」（Ｇ：这里是艾蜜莉第一次念通顺浩介的名字）
「啊啊，就是这里」
艾蜜莉隐藏不住困惑，平静的视线胖航者。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浩介在接到凡妮莎的电话後，就快步带来的地方是──医院。
艾蜜莉的脑袋里，卷起了「为什麽？」的疑问漩涡。
拉着她的手，急忙赶往从凡妮莎那里听到的病房的浩介，注意声量说明了。
「这里是，受保安局庇护的医院。事件的犯人和被害者，以及有情况的人在使用」
「保安局的⋯⋯额，等会，那不是」
「啊啊，这里连狂战士事件的相关人员也收容了」
艾蜜莉一瞬停止呼吸。肚子中被埋入巴萨克而没有被引爆的人，和运气好而赶上救助了的实验用监禁对象，以及在研究设施中进行制压作战之时负伤的人员，都在这里。
艾蜜莉以沉痛的神色姚望周围，突然注意到。即便如此，这也不是领自己到这里的理由。对狂战士化就束手无策了，在那里完全就是医生的领域。并非研究者的艾蜜莉出场的时候。
那麽，如果有带过来的理由的话，那麽，就是像现在聚集在病房走廊的患者的家属一样的理由──
顿时，一股寒意，但却与寒气大相庭径的感情涌上艾蜜莉心头。
「等、等一下、等等晧介！难、难道说，这、这里⋯⋯但是、我、大家确实」
「一直都在想。艾蜜莉的话语中，只有她的离别不一样。虽然希望很微薄而没有说出口，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是零」
那个「她」指的是谁，艾蜜莉是知道的。
对啊。确实是这样。只有关於她，艾蜜莉没有看到。最後分开的时候，因为要吸引马上迫近的狂战士而消失的她的最後，没有确认到。
接二连三的死亡，狂战士压倒性的死亡气息，追逐着她的沉重脚步声，向艾蜜莉展现了絶望。所以所，那就是最後了，就是这麽认为的⋯⋯
「虽然想要自己去确认的，在那之前，局长已经发现并联络了。虽然看起来没有恢复意识的样子，以防万一，为了直接确认，就向凡妮莎确认了详细的病情，不过⋯⋯」
已经，说不出话来。内心涌起希望的艾蜜莉的心灵颤抖着。
「刚才凡妮莎的联络。──意识已经回来了。虽然因为重伤而要静养，不过生命已经没有危险了」
「啊、啊⋯⋯」
用被拉着的手相反的手捂着嘴的艾蜜莉，湿透的视线捕捉到了医生一样的人物和凡妮莎在说着什麽的样子。
注意到了浩介他们的凡妮莎，一边向医生低头一边看向浩介他们。那个表情，比至今为止所见的都要温柔放松。那个表情，让艾蜜莉领悟到了已经没有壊消息了。理解到希望并非谎言。
「没关系哟，格兰特博士。意识也很清楚，医生也继续治疗的话就没有问题了。那麽，她在等着。请去吧」
「凡妮莎⋯⋯呜、呜」
放开抓紧的手，悄悄按在艾蜜莉的背上，凡妮莎献上温柔的微笑，艾蜜莉忍不住轻轻淌下的眼泪，打开病房的门，进去。
除了「哔哔哔」地响着的医疗机器的声音以外，被寂静包围的病房。窗帘大开着注入阳光，尽情照亮病房。
摇摇晃晃，以不可靠的步伐靠近床的艾蜜莉，在那里，看到了两脚固定着，头上缠着綳带，打着点滴的女性。
那个女性，是注意到了迹象吗，闭着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
然後、
「⋯⋯艾蜜莉。啊啊，太好了。你没有事啊」
满身疮痍地躺在病床上，最初的话语是对妹妹平安的喜悦──
「里夏姐姐！！」
思考变得一片空白，任由欢喜支配身体，艾蜜莉扑向活着的义姐──里夏＝阿休顿的胸口。受到妹妹拥抱的里夏当然，
「唉啊啊啊啊。等一下，很痛，很痛啊艾蜜莉！姐姐要死了！这次真的要死了！」
「唔哎啊！？　对，对不起，里夏姐！」
昏倒了。不能向需要静养的人飞扑。这是很重要的。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的艾蜜莉，泪目的里夏忍住疼痛，苦笑着说「真没办法啊」
「慢慢来就没问题了。看，过来吧，艾蜜莉」
「里夏姐」
慢慢的，如同接触纤细的艺术品一般，艾蜜莉战战兢兢地抱住里夏，就这样开始抽泣和呜咽。而里夏则眯起眼温柔地抚摸着这样的妹妹。
「呵呵，稍微晕倒的时候，真是长成了一个爱哭鬼了呢。一直以来的固执去了哪了呢？」
「不，不知道⋯⋯呜咕、咕嘶」
吸着鼻子，不愿离开拥抱的艾蜜莉，里夏的表情越来越绽放了。
「虽然只听了一点这次的事。那个帅气的女性搜查官。好像相当地冒険了呢」
「才、不是。冒険、什麽的⋯⋯⋯只是、我、想要、做些什麽⋯⋯什麽，什麽都、做不到⋯⋯是你、救了我⋯⋯」
「嗯。那个帕拉蒂小姐也是，拚命地守护艾蜜莉了呢。还有，另一个一人的英雄桑？也为了艾蜜莉而拚命地贡献了力量，我是这麽听说的」
艾蜜莉在里夏的怀里蠕动着抬了起脸，眼泪和鼻涕厉害地将脸弄歪了。
擦拭着那样的艾蜜莉的脸庞，里夏赠予了艾蜜莉自已所自豪的，艾蜜莉憧憬的温柔笑脸和言语。
「很努力了啊，艾蜜莉。不愧是，我们的妹妹。那些家伙，里克也好，还有老师也一定，为你感到自豪」
「里夏姐──」
「啊啊、啊啊，真是的。难得的美少女糟蹋了啊⋯⋯你看，来，擦擦吧，用力擦」
艾蜜莉按照她说的那样擦拭。然後，再度埋进里夏胸口。这次，只是想要一味地，感觉到自己最喜欢的姐姐。
而里夏也紧紧地拥抱着艾蜜莉，仅仅，仅仅，是在体味着对活着的妹妹的疼爱，以及细细回味着对保护了自己们的爱人和朋友们的空虚寂寞
～～～～～～～～～～～～～～～～～～～～～
机场的大厅，充满了等待着航班出发或是到达的搭乘者等的人们，十分热闹。在数排长椅的候车处，眼睛还是红肿着的艾蜜莉，以抱歉的眼神看着浩介。
「抱歉，晧介。时间相当的有限。结果，也没能买到土特产」
「不，可以了。难得的再会。去妨碍什麽的不是很糗吗」
结果，那时艾蜜莉像鼻涕虫一样黏着里夏（译者：这里的鼻涕虫原文是「ひっつき虫」，似乎是鬼针草，直翻感觉不妥，因此改为鼻涕虫），直到里夏翻起白眼後被护士注意到才分开。
虽说如此，她看起很讨厌从病房出去，在护士生气地带到外面的时候，不由得「姐姐啊啊啊啊」这样叫着伸出手，而在听到妹妹叫声後睁开眼的里夏也「艾蜜莉──」地伸出手扯断了点滴，引发进一步的骚动，所谓的相似的姐妹就是这样。
如同面对将相好的姐妹因为欠债的原因而强行分离的黑手党那样，护士们额上浮现了青筋，浩介和凡妮莎为此低头道歉就不说了。
如此这般，结果，到达机场的时候已经接近出发的时间了，艾蜜莉觉得很抱歉。
「嘛，比什麽都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里夏桑」
「嗯」
露骨地转换了话题，艾蜜莉也以满脸笑容回应。失去後不会再回来的东西，那个伤口一辈子都不会消失的吧。但是，即便如此，仅有一人得救。那确实是，对努力的人，来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奖励。
然後，这时，因为电话而稍微离席的凡妮莎回来了。
「浩介桑。帕纳德来送行了」
「哟，阿比。我代表部队来了」
看来，送行的帕纳德好像到机场的入口处来迎接了。
「特地过来了吗。工作不要紧吗？」
「不，当然要紧。所以不得不马上回去，但在阿比回国的时候连一个寒暄也没有也不行啊。然後是这个，部队里的人给的礼物」
「哎，总感觉不好意思呢。不过，还是感激地收下──」
这麽说着，有点害羞的浩介看了看袋子，脸颊就抽搐了。里面，是各种战斗用刀，刻着奇怪文字的子弹。下流笑话的书和手榴弹，ZIPPO打火机，还有看着感觉高级的雪茄等。
「你们是不是傻！？不能带这种东西的吧！」
浩介不由得吐槽了，帕纳德回以诧异的表情。
「哎，不过，你。普通地带着的吧。比如，那把小小的日本刀，还有匕首」
「啊⋯⋯呜，是啊。很抱歉。还有谢了」
无法反驳。这样想着的浩介匆匆地将礼物放进背包。打算之後塞进宝物库。
送出礼物的帕纳德满足地点点头，唰地转身。看来是真的很忙。
「再见啦，阿比。下次来的时候，请务必要赏脸。我给你介绍好吃的店」
「啊啊，谢谢你。帕纳德，请别那麽乱来啊」
难以想像自己同时被死神和幸运女神所爱的帕纳德，浩介只能苦笑着回礼。於是、
「你在说什麽啊。我啊，在家里可是有着等我回去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啊。不管怎样，一定要回去」
「所以啊，别轻易说出那种台词啊！」
「等着啊，安妮（六歳的女儿）。爸爸，马上就要回去了⋯⋯」
「等等，帕纳德！你啊，真的要注意啊！之後絶对，会有死神的！」
仍旧，如同呼吸一般插着危险FLAG的帕纳德，在人群中消失了。
「怎麽说呢，某种意义上，他是最接近浩介桑位置的感觉呢。那样也没有死掉，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这方面我也同感」
凡妮莎，像是看着竞争对手一样的眼神看向帕纳德消失的人群处，这麽说着。
「晧介，差不多到时间了」
「哦，是啊。那麽，差不多该走了」
这麽说着的浩介将背包背起来。然後，向登机口走去，而衣服下摆被拉住了。
「嗯？艾蜜莉，怎麽了？」
「⋯⋯」
低下头，艾蜜莉正紧紧抓着浩介衣服下摆不松手。浩介不由得向凡妮莎看过去寻求帮助，凡妮莎耸耸肩不说话。
「那个，艾蜜莉。我的分身就放着，之前联络也说过吧？马上就能在会的，像这样子依依不舍，总觉得很害羞啊」
「⋯⋯」
稍微开了下玩笑，浩介以夸张的动作说着，而艾蜜莉的情况没有变化。不对，从金发的缝隙中可以看到耳朵正在现在进行时地变化。一点一点地变红。仔细看的话，脖子和脸颊都染红了。
浩介把握了事态，心想「话说回来，最後也没有说出口啊！不妙！」，想要发出声音开了口。但，在那之前，
「啊，那个啊。那个啊，晧介！我，我啊，那个，对浩介──」
努力抬起头的艾蜜莉的脸，简直就像通红的苹果。眼睛湿润着，孕育着无与伦比的炽热，现在，要以火热的话语去解放炽烈燃烧的内心（这种事）一目了然　、。
意外地，艾蜜莉明显的声音，让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们都驻足注目。「哦呀？这难道说是⋯⋯」，凑热闹的在察觉到周围气氛後眼睛中闪耀着兴趣盎然的光芒。
接着，已经陷入了混乱的艾蜜莉酱，在人生首次告白中，嘴快要化作「喜」的形状的刹那、
「啊，在这里！浩～君～～～♡」
凛冽而清澈的声音在大厅响起。不由得让人去寻找声音的主人，那个声音是个清爽而甜美性感之物。
当然，对那个声音耳熟的浩介在想着「难道说」的同时，不由得将视线从艾蜜莉那艾移向声音方向。
一生一次的告白中，浩介却看向了其它方向，艾蜜莉的表情变得可怜无力。但是，那可不行。艾蜜莉要在悲剧之前，采取临战状态。
因为，很快这里，对艾蜜莉来说宿命的敌人就会逼近。
「浩君！」
「拉娜！？」
浩介呼唤着名字的事实，让艾蜜莉和凡妮莎转动了视线。在那里的，是从人墙对面春风满面地跑过来的超美人姐姐。
跑着的时候一直噗噜噗噜地弹起的双丘。美丽的深蓝色头发。开玩笑般紧绷着的美腿。再现了八头身的身体比例。可爱与美丽完全融合的容貌。
以好像兔子在跳跃一般的可爱动作跑上来的美人姐姐，在稍微判断人墙挡路後，错开了一点前进路线。
接着，在人们各种意义的注目中，以附近的柱子为立足点三角跳，在空中简单华丽地翻越人墙。那如同杂技般的絶技，让凑热闹的人发出「哦哦」的感叹声，美女姐姐就是拉娜＝郝里亚，敏捷地向浩介飞扑过去。
「浩君，好久不见。好想你啊」
「哎，啊，唔。我也想见你，不过，在那之前，为什麽在这里！？」
浩介眼前一片黑白地询问，拉娜噗嗤一下笑着回答。
「BOSS他啊，打开了门哦。说是实验呢。还有，说总感觉浩君有点不妙，稍微去看一下怎麽样，就把我送过来了哦」
「什，南云干的吗⋯⋯」
「嗯嗯，感谢BOSS的关系呢。但是，不可思议的是。BOSS总感觉相当着急呢。『不能乾等着他回来了。现在就过去。现在！在机场埋伏就好。附近有谁在的话，不要介意打飞吧！』这样」
「那、那、那个**啊。明明知道了还这麽干！」
浩介察觉到了。魔王将拉娜送过来的理由。完全就是骚扰。或者说是「同伴♪同伴♪」这样的心情也说不定。
不管怎样，浩介的内心都在骂着，首先要将备受瞩目的拉娜分开──
「浩介，那个，是谁？」
「唏」
断断续续的。没有任何感情，如同机械般无机质的声音。浩介，以像是忘了上油般的机械那样的笨拙动作移动视线。向着，自己告白的少女那里。
「唏」
接着，发出了第二次悲鸣。艾蜜莉酱的瞳孔，是完全的单一颜色。微微地笑着，睁大的眼睛让瞳孔打开了。稍微，是作为美少女所看不到的脸。
「浩介？谁啊。那是？」
「嗯？啊啦，初次见面小姑娘」
在重复的提问中，首先反应过来的是拉娜。拉娜离开了浩介，初次注意到了艾蜜莉的存在，嫣然一笑。然後从称呼浩介的名字看来，理解到是他认识的人，便报上家门。
以郝里亚流的，正确有礼的方法。
首先，取出墨镜～！
「吾之名为拉娜英菲莉娜＝郝里亚！收割头颅一族的风影，魔王之右腕深渊卿的恋人！如果是卿之友人不论如何都欢迎。但是，别忘了我是从属黑暗的女性。（不注意）会伤到的」
回旋着。在浮夸的姿势上定格！在稍微压低的墨镜後，完美地眨眼。
完美。对重要的恋人的朋友，完美的寒暄完成了。拉娜因费──拉娜的脸「呼」地变得意洋洋。
浩介崩溃了。不管周围的看热闹的！凡妮莎则以「嚯嚯，有恋人的吗」这种像是佩服的表情点了点头。
然後，艾蜜莉酱则是、
「Lianren？Lianren⋯⋯恋Ren⋯⋯恋人！？」
恢复了理智。接着就像刚才的浩介那样，像是发出叽叽叽的声响那样转向浩介。然後，半笑着，半哭着，用不太明白的表情询问。
「Haojie⋯⋯有，恋人吗？」
「⋯⋯那个⋯⋯⋯⋯是的」
修罗场啊，是修罗场啊，凑热闹的都骚动着愣住了，浩介流着冷汗寻找言辞。拉娜交替地看向浩介和艾蜜莉，而凡妮莎则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知道了浩介有恋人的事实，让艾蜜莉低着头抖动。
「啊、那个、艾蜜莉？我有很多次想说──」
「为Shen麽！Wei什麽You恋人ａ！为甚meeee！！」
「哦哦！？冷，冷静一下艾蜜莉！」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这样太奇怪了啊。为什麽不说啊！尽管如此还是絶对喜欢的，这样太过分了。呜哇啊啊啊啊啊啊」
声音在机场大厅回荡着。连机场职员都过来了。
被抓着衣领，不断摇晃的浩介试图拚命阻止，但没能停下错乱的艾蜜莉。
在这样混乱的地方，「嗯～」地抵住下巴不知在思考什麽的拉娜，忽然敲手，径直地走过去。
「是是，艾蜜莉酱，这样可以啊？那样的话，和我谈谈吧？」
解除了郝里亚模式的拉娜，为了安抚艾蜜莉去搭话了。
顺带一提，郝里亚模式，是中二全开的模式。当郝里亚族在一起的时候常时发动的。而在和浩介两人独处，周围没有郝里亚族的时候，拉娜会变回普通模式，能够进行普通地对话！
这是希雅教给拉娜的地球的礼仪，为了能和浩介双亲打招呼而拚命学会的奥义！
「呜，什麽啊。不要靠近我的男人之类的吗」
「不是哦？只是想要确认一下而已。艾蜜莉酱」
「什麽啊」
「喜欢浩君吗？不是作为朋友，而是作为一个男性？」
「呜⋯⋯是啊，喜欢哦！最喜欢了！对不起！呜哎哎哎哎哎」
自暴自弃地告白，紧接着是认为对拉娜不好的而道歉，然後再度哭泣。看那样子，让拉娜意识到这是真心的──
不知为何眼睛放光。接着，紧紧抱住号哭的艾蜜莉　、
「做到了呢，浩君！妻子增加了呢！」
说了什麽。
「那个，拉娜桑？你在说什麽？」
不知为何用了敬语，浩介以抽搐脸询问、
「哎？所以说，终於得到了第二个妻子了！这样哦」
以这样不可思议的表情回答。
周围沉默了。浩介也沉默了。艾蜜莉停下了号哭。
浩介像是头痛难忍的表情揉着太阳穴问道。
「为、为什麽妻子是复数？前提不奇怪吗？我啊，本来只打算和拉娜结婚的啊？」
「哎？不奇怪啊？和我结婚，和艾蜜莉酱结婚，最少还想要五个呢！」
「为啥！？为什麽要七个妻子啊！？重婚是禁止的！要说，妻子一般是一个人吧！」
惨叫的浩介，而拉娜果然以不可思议的表情歪头、
「那不是日本的说法吗？浩君要来这边对吧？而且，将会成为族长，妻子只有一个人什麽的──不行的吧？」
「卡、卡姆是一个吧！」
「虽然是这样，但长老通常是多妻的哟？知道的吧？而且──」
「而且？」
战战兢兢地，在听到让自己常识崩溃的声音後浩介询问着，而拉娜满脸笑容地竖起大拇指决定地说。
「我们的BOSS也做了後宫，他的右腕的浩君只有一位妻子的话会被小看的！没关系！不需要那麽担心，我能和妻子们好好相处互相照顾！」
「不是那种问──题」
浩介不知如何是好。对浩介来说，想像的是将来和拉娜两人被称作鸳鸯夫妇这样的族长的未来，而本人却希望能早日找到下妻子而期待着。总觉得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被打碎的复杂心情。
总觉得，能听到「你也能感受到我的心情吧。心之友哦」这样魔王的声音。想要强烈地打飞的感觉。
「等、等等。您，对於我的存在也没关系吗？」
从拉娜的胸口离开的艾蜜莉，动摇地询问。
「当然了。一起支撑浩君呢？」
「不不不，不行的吧！那是！那个，不，不纯的！果然夫妇的话，应该是彼此最好的搭档这样⋯⋯」
艾蜜莉已经乱七八糟的脑袋还是说出了夫妻应有的状态。对艾蜜莉露出了「呼～嗯」这样表情的拉娜，换来了艾蜜莉「什、什麽啊」的虚张声势，喜悦地说了。
「那，艾蜜莉酱就放弃浩君吧。如果妻子不得不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我的位置。你没有代替我的可能性」
「啊。那、那是⋯⋯」
呼呼呼呼，拉娜露出了无畏的笑容，艾蜜莉明显变得狼狈了。拉娜再次戴上墨镜转身决定。
「哼，想要赢过我真是可笑之极。AbyssGate的心已经被我黑暗的手臂所俘虏。是谁都无法解放的无敌的哟。呼呼呼」
嘛，也就是说，浩介迷上了自己，不会放开自己的手的～这样的宣言。
艾蜜莉看着指着自己的拉娜，理解了一点。
「⋯⋯我知道了。是你的原因对吧」
「嗯？你在说什麽？可爱的小猫酱」
「所以说，是你的原因对吧！让浩介作出那种令人痛心的言行，呐！」
「嘎呜！？」
浩介被击中了。说了喜欢自己的女孩子，其实也觉得自己很痛。让心裂开了。
「明明是个非常帅非常出色的人！可是一旦开始战斗就变得奇怪了！就是你，让浩介变成那样子的对吧！」
「嘎呼！？」
「呼。确实，要说深渊卿是我唤醒了也毫不过分。然後呢？就算这样你想说什麽？小猫的你能做些什麽？」
虽然是狠毒的感觉，但却咕滋咕滋地笑着。得意。超级得意地。
不知道拉娜不合理的轻松的样子，为了救出心爱的人而下定决心的艾蜜莉酱宣发出了宣战布告。
「晧介，我要把晧介变回真正的人类给你看！」
「嘎哈！？」
「你能做到这种事吗？」
「不是做得到和做不到。是去做还是不去做！而且，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
「是啊。明明是那样的美女，却做出这种羞耻的言行！同为女性的我絶不容许！我，也要将你变为真正的人类做给你看！」
「库库库，好好地喊出来了呢，小小的勇者！那就试试看吧！我既不会逃跑也不会躲起来！但是，别忘了。窥视深渊者，必为深渊所窥视！」
「我不会输！不会输的！看着吧浩介！我不会让你，变成那样可悲的人的！」
「⋯⋯」
超开心的！完全没有掩饰这种心情的拉娜的哄笑散播着，而像猫那样呼唰的艾蜜莉的威吓也回荡着，浩介的心死了。
被混沌包围的机场。
途中，凡妮莎说着「这份忠诚，比山要高。这份爱情，比海要深」这样申请第三夫人的候选人，听着的拉娜以「你真的非常棒啊！大欢迎！」回覆，凡妮莎像戏曲中那样单膝向前「感激至极」，终於机场的警备队来了。
全体关系很好地被带到了事务所中，浩介筋疲力尽地取出了手机呼叫。
『哦，远藤。怎麽──』
「你给我记住了，南云」
『哈？啊，和拉娜合流了吗？看那样子，是发生了很有趣的事呢？　』
电话的对面，传来了哈哈哈的阿一的欢乐的笑声。
浩介注入怨恨说了。
「这次絶对要打你！让你为给我最终・灵魂的事而後悔！」
『哎、等下、你──』
浩介切断了电源。
在前面，虽然受到了警备员呆滞的视线，拉娜和艾蜜莉还持续着口角。最终弄，艾蜜莉的毕生的事业中加入了新的目标──拉娜，那之後还有制止郝里亚的中二的宏大目标，实现的日子会到来吗？
「浩介桑。妻子还有四人。应该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请加油啊。我，总觉得很兴奋」
「这是哪里的RPG啊。给我闭嘴啊，废妮莎」
正如话语一般废妮莎欢呼雀跃地移开视线，浩介深深地叹息。
「说起来，这个假期中，完全没有学习啊」
看来，浩介的梦想还很远啊。
无意中在一国，或许拯救了世界的最强的暗杀者，为休息结束的全国模拟考试而担心，再次，深深地叹了口气。
平凡後日谈Ⅱ——


◎001　莉莉亚娜编　顽固的王女莉莉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的敲击键盘的声音回响着。那气势十分的激烈，简直就像是愤怒，或者自暴自弃那样，将由木制品构成的办公室内的雅致氛围破壊了。
「呜，今天是工作，明天也是工作，後天也是，大後天也是，一天接着一天都是工作，明明，明明已经不是公主了啊！」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的声音，逐渐变成了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犹如机关枪一样的声音了。现在，键盘上的指尖已经留下残像⋯⋯虽然不至於如此，但也是会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的气势啊。
一边泪目着，虽然不情愿却熟练的使用着现代地球的机器的是，曾经是异世界托达斯海利希王国公主的美少女──莉莉安娜・Ｓ・Ｂ・海利希本人。
进行异世界召唤的时，当时年仅十四歳还残留着稚气容貌的莉莉安娜，现在眼看就要二十歳了，六年的歳月，在这期间体验过的浓密经验，将她打磨的更加美貌了。
流利的金发，温柔并且流露出知性光芒的眼神，略略透出玫瑰色的脸颊，亮湿的嘴唇，然後那自然透露出的气质和风格，有着不论男女都能将其俘虏的魅力。
事实上，接受心爱之人的邀请，移居到地球来的莉莉安娜，已经得到了絶大人气──不，正确来说是，受到了崇拜。
这就是这一次要披露的内容。
哐哐的传来稍微大力的敲门声，莉莉安娜回复之後，一名女性走了进来。
「失礼了，圣女大人，关於午後会谈相关的追加资料的事⋯⋯」
「做好了！嗯，做好了啊！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忙这个了。」
穿着商务西装无论怎麽看都是社会人的女性，莉莉安娜将宣传资料的原文交给了她。
身为莉莉安娜秘书的这位女性──桑德菈・温特切斯特，用伶俐的目光瞅了一眼文件，「不愧是圣女大人」这样满心佩服的说着收下了资料。
话说，这位桑德菈对莉莉安娜的称呼──「圣女大人」
是的，并不是「王女大人」而是「圣女大人」
这里是地球，能够称为王族的人非常的有限，当然，来到这个世界的莉莉安娜已经舍弃了王女这一头衔，不过，就像是替代一般附着上了「圣女大人」这样的称呼。
这正是她从早晨六点开始泛着眼光，一边嘟嘟哝哝地抱怨，一边披露犹如暴风雨一般按键絶技的理由。
「圣女大人，一些国家已经发来，对於今天会谈中关於『海利希教』立场的询问⋯⋯」
「不是『海利希教』，而是『海利希・志愿者协会』吧⋯⋯咳哼，总而言之，以文书中字面上的意思进行回答，这个是原案，请转交给媒体应对部，一定程度上的校对交给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使用某阵营发言（也就是表示自己是什麽什麽派别之类的问题发言），这一点一定要最大限度的避免。」
「知道了，毕竟关系到数十万信徒的今後，我会彻底执行的。还有，英国国家保安局的局长那发来了联络。」
「不是『信徒』，而是『会员』。玛古达勒斯先生那边全扔给浩介先生。还有，梵蒂冈那边也会以某种方式过来接触吧。那边也全扔给浩介先生，也不是不知根知底的关系，无论是哭还是发牢骚都不用管，试图逃跑的话就说，会跟魔王大人说哦！（就是打小报告）」
「是，啊，另外，这次会谈对象的秘书长大人已经抵达了。」
「唔恩。啊、来的真早呢。那就是说，有着如此程度的猜疑和期待吧，经过这次的会谈，我们的『协会』正式成为『国际性志愿者团体』⋯⋯解开奇怪的误会、我就能把工作全都推给别人──咳哼，向更多人伸出援手。无论如何都要消除掉可疑的『新兴宗教』这样印象⋯⋯」
「是啊，以这样的名目利用联合，向各个宗教渗透，迟早要向全世界传播圣女大人的崇高（伟大）教诲──」
「才不传播，我是哪里的谋略系魔王吗！我们说到底只不过是志愿者团体，不是宗教组织啊。还有，近期内，要把『圣女』的称谓改为『会长』。」
「是的，会长大人『圣女大人』。」
「啊，喂，刚刚，偷偷那麽叫了吧！全部暴露了啊！啊，我说，那个『没关系，我都明白呦』的表情是怎麽回事，你完全没有明白吧！」
莉莉安娜夹杂着吐槽的声音回响着，桑德菈，今天也用充满怜爱和敬意的目光注视着谦虚的圣女大人，然後恭恭敬敬的低下头离开了房间。
再次回归寂静的办公室内，滴答滴答的时钟音显得格外响亮。
莉莉安娜瘫软下来深深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抱头丧气着。
然後，从内心中漏出一句话。
「为什麽，会变成这样啊⋯⋯」
话说，在地球上本来应该没有任何负担的少女莉莉安娜，成为仅仅两年间信徒就膨胀到数十万人的新兴宗教的教祖──被奉为「圣女大人」，被他国政府和其他宗教深深的警戒，跨越谋略和暗杀等杀气腾腾的事件，为了成为国际联合公认的志愿组织，与联合的权威进行会谈，之後还要进行面向世界的记者招待会，陷入这种状况的经纬，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莉莉安娜捂住因为错过早餐发出「咕～」这样可爱声音的肚子，眺望着远方，开始回想这两年又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
◇◇◇◇◇◇◇◇◇◇◇◇◇◇◇◇◇◇◇◇
静谧而明媚的阳光照进办公室，清脆的动笔声和嘁嘁嘁嘁这样类似鸟叫的时钟声音回响着。
在这安宁的空间中，做文书工作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这间房间的主人散发出的氛围却并非十分平静。动笔的手虽然没有停下来，不过，那视线却一次又一次瞅向时钟，看着文件之山，吐出叹息，估计了一下高度便失落了⋯⋯再次拚命的想要移平文件之山，但却坐立难安的穨丧着⋯⋯
「莉莉安娜大人⋯⋯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无论怎麽看时钟，时间都不会加快前进吧？」
「啊，没，没有哦，我什麽都没有在意哦。」
「不，我不会被糊弄的，已经坐立难安了吧。」
莉莉安娜因为自己专属女仆的指摘发出来「呜」的呻吟。
「今天啊，是我亲爱的丈夫过来探望的日子哦，从那『光辉君诱拐事件』开始，魔王大人也被卷入各种各样的骚动之中而百般繁忙，却依然好好地抽出时间过来时隔五个月的再会哦，仅仅今天一天不勉强处理政务也没什麽问题吧。」
「并不能够这样，以那个人为藉口疏於政务的话，这样不是没有留在这边的意义了吗？」
虽然是专属女仆意见，但是，莉莉安娜苦笑着驳回了。
神话决战之後的一个月，莉莉安娜虽然勤於祖国的复兴，但同时也对始积极（猛烈）的示好。却因为如此，几经周折（主要因为正妻），终於和积极（猛烈）示好的爱子一起被始接受了。过上了一时幸福的生活，但是⋯⋯
莉莉安娜是王女啊。
而且还是国王陛下不在，下任国王的弟弟还不成熟。虽然母亲露露亚莉雅还在努力着，但是在王都处於毁灭状态的当下，果然有极限，在决战时作为总司令活跃，集合民心的莉莉安娜的战後处理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莉莉安娜虽然矛盾，但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始他们一旦归还，能否再次打开门扉还是未知数，因此甚至有可能是今生的离别。
即便如此，莉莉安娜还是没能割舍自己的祖国。
做好觉悟，宣言要留下的莉莉安娜，对於这样的她的宣言，始反倒很高心的笑了，莉莉安娜记得很清楚，当然并不是因为和莉莉安娜分开而感到高兴，如果是那种理由的话，莉莉安娜可能就不管什麽觉悟，跟过去了⋯⋯
总而言之，能够融入到妻子行列中去，这个决断成为了其中一个巨大的理由是不会有错的。在归乡前的晚上，下定决心的莉莉安娜比以往更加火热的事就不用说了。
「⋯⋯公主大人，请回归现实。还有把口水擦一擦。这可不是能给别人看到的表情。」
「哈？」
回想起和始度过的热情的夜晚，完全跳闸了的莉莉安娜，因为专属女仆哑然的话语而回归现实，然後取出手帕急冲冲的擦掉嘴边的那个。
「真是的，公主大人和始先生之间的关系真是和睦呢。侍从们之间现在还不断传出羡慕的话语。当然，我也包括在内，很是羡慕。」
「并，并没有那麽⋯⋯」
专属女仆的话语令莉莉安娜脸颊通红，为了掩饰羞涩高速的处理起文件来了。遮羞能高速处理文件什麽的，不愧是王国才女。
「⋯⋯公主大人。这次的『开门』，样怎麽办呢？」
「什麽，怎麽办？」
对害羞的莉莉安娜露出微笑的专属女仆，态度一变，用认真的表情问道。
「因为始先生留给工匠们专用的神器，王都以惊异的速度复兴着，这一年半以来已经完成了全体的七成。新王都的正式复活的宣言仪式也已经开始准备了。」
「⋯⋯是呢，确实，也有帝国和兽人族的诸位帮助，引用了各国风格真正的新王都，帝都的功能美，费雅贝鲁根的自然美，以及海利希王国的传统美⋯⋯将这些全部调和的美好都市。」
「是的。」
「这是一个摆脱了狂神的支配，和新时代相称，成为象徵的新都市。仪式也包含了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意义，不盛大的庆祝可不行。」莉莉安娜的视线投向窗外。在那视线的前方，有着逐渐成型的美丽城市，如果侧耳倾听的话，就能微微地听见复兴和各种营生的喧嚣。莉莉安娜放松表情眯起了眼睛。觉得睡觉的时间都可惜般努力的成裸体现了出来。
「是的，帝国和兽人族之间的协定也大致确定下来了，比起那些莉莉安娜大人的伴侣，是那位『女神之剑』⋯⋯不，是『弑神的魔王』的关系，就不会发生什麽问题。」
「⋯⋯你想表达什麽？」
莉莉安娜将视线从窗外移向专属女仆。那瞳孔被惊讶浸染。专属女仆以主要为敬爱，并且包含温柔和慰劳的话语告诉她。
「已经，十分足够了吧？」
「足够⋯⋯」
「是的，兰迪尔殿下已经明显成长，也有优秀的臣子侍奉。王国的复兴，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已经稳定下来。所以，就算莉莉安娜大人放下肩上的负担，王国也能继续前进，这是我个人的愚见。那麽，莉莉安娜大人，去追求莉莉安娜大人自身的幸福也可以吧。」
「⋯⋯」
是那样吗？如此这般，莉莉安娜看着窗外的新王都再一次自问道。细微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耸立在眼前的文件之山如此表达着。
尽管如此，最近必须莉莉安娜处理的工作明显的减少了。而且，有了余裕的话还会想起所爱之人。一个人的夜晚则会特别清晰的想起，使得莉莉安娜内心十分的苦闷。
「始先生⋯⋯」
「呵呵，那个不就是答案吗？莉莉安娜大人？」
「⋯⋯」
不经意叫出爱人的名字，听见那个的专属女仆好像很高兴，又好像欣慰似得露出笑脸，被看穿真心的莉莉安娜羞涩的转过绯红的脸颊。
不经意叫出爱人的名字，听见那个的专属女仆好像很高兴，又好像欣慰似得露出笑脸被看穿真心的莉莉安娜羞涩的转过绯红的脸颊。
那样的莉莉安娜，再加上推波助澜般笑着的专属女仆。如果在场还有其他服侍莉莉安娜的佣人的话，不论是谁都会因为那可爱的样子，露出同样的微笑吧。
无论是谁都对莉莉安娜抱有深深地感谢和敬意。
本来就已经因为自身人品深受佣人乃至国民的爱戴的莉莉安娜。那样的她，在曾经的王都袭击事件中，单身一人偷偷逃出王国寻求助力的事，也因为某位名字像是健康饮料一般的商人而广为人知此外，为了扶持因为袭击而虚弱的王国，甚至将自身献於帝国一事也为人所知。
而且，在哪神话决战中。在王都的人民前往帝国避难之时，被抱着不安的人民问到您怎麽办的时候，莉莉安娜以笑颜说到。
王都沦为战场，身为王女的我不战斗的话谁来战斗呢。成为总司令，在赌上人类存亡的战斗中指挥几十万战士们的莉莉安娜的身姿，由存活下来的士兵，冒険者，佣兵们充分的传颂着。
那人气已经突破天际，无论男女老少，种族，职业（都成为了她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专属女仆的那一句「已经十分足够了」才能说得如此确信，这可以说代表了全国民的意见。莉莉安娜再一次将视线投向窗外，看着正在复兴的王都，感觉到专属女仆温暖的视线对於是否应该从王族的责任重解放出来，追求自身的幸福而穿越世界还是缺少确信，而露出暧昧的表情。
就在这时，响起了「叮铃铃」这样风铃般的音色，那是王宫的一角设立的与异世界之间的门扉开启时的信号音。
「⋯⋯始先生！」，先前的忧郁不知道消失到哪去了，一瞬间「啪」的露出孩子般闪耀表情的莉莉安娜，对专属女仆说了句，『我去迎接。』，连回答都没有听就立刻用力打开门，啪嗒啪嗒地跑出了房专属女仆安静地向着被用力打开的门行了一礼。
从门扉中出来的始，被莉莉安娜带着喜悦的表情飞扑入怀，之後她像幼子一般牵着始的手直接带向了自己的房间。
一路上，和王宫的佣人以及几个贵族擦肩而过，每次他们都毫不隐藏对始露出敬畏之念。
牵着这样的始的手「快一点，快点嘛」的催促着，并且「咕力咕力」，扯着他的手的莉莉安娜（阿离：想像一下被活泼的孩子扯手就能理解了），所有人都露出了非常不得了的温柔表情莉莉安娜每次与人擦肩而过都礼貌的打招呼，不过，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表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经过冷静下来之後，她脸颊一定会变得犹如熟透了的苹果一般吧。被那样的莉莉安娜以可爱的方式带走的始，露出困扰的笑容，在莉莉安娜的房间里品嚐着她亲手泡的红茶。
「话说回来，今天是一个人啊。我还以为，月小姐她们也会一起来呢。」莉莉安娜一边将饼乾一样的点心放在桌上，一边倾了倾脑袋问道。
始露出淘气的笑容反问她。「什麽？讨厌二人独处吗？」
「不，不可能⋯⋯有那种事的吧！」带着些许绯红的脸颊，莉莉安娜坐了下来。感受到始那有些Ｓ的眼神，她紧张又坐立不安的仿徨着视线。
像是受不了享受着莉莉安娜那样反应的始的氛围，她岔开了话题：「那麽，那边怎麽样呢？从『光辉君诱拐事件』开始，好像变得非常忙碌了⋯⋯」
「⋯ ⋯那个称呼，已经固定了吗？」「嗯，是呢，不管怎麽说，那个异世界召唤之後，更是将始先生卷入其中再度被召唤了。光辉先生因为把始先生卷入其中的第三次召唤而泪流满面的故事，这边已经流传开来了。龙太郎先生他们又觉得有趣又觉得滑稽的谈论着。」
始由於莉莉安娜的话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如她所说，留在托达斯进行赎罪旅行的光辉，在旅行的空闲顺便回到王宫的时候，被某个世界召唤了。
在那里，光辉努力的面对自身，历经波折终於拯救了世界，然而⋯⋯
那个时候，在青梅竹马系列媳妇恳求下的始，赶到了光辉身边帮助他，在解决了一连串骚动「那麽回家吧」的时候，彷佛说着「这边也拜托你了」似的，召唤袭向了光辉。
光辉泪目首呐喊道「已经受够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立刻紧紧抱住身旁的始。「喂。你等等」魔王大人虽然这麽慌张着，但是为时已晚。
在青梅竹马系列媳妇呆然望着的时候，两个人关系良好的第三次被异世界召唤了。
具体来说，在那个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後，面对第四次的召唤，心软的光辉面对不愧是想要「拯救世界」的女神大人的请求断了弦，在始的面前。
「混蛋啊，为什麽要在哪里放弃呢？加油！加油！你是女神吧！是你的话做得到的，自己就做得到！一定做得到！要相信相信着你的我！如果放弃了，世界就在哪里结束了！」
⋯⋯凭着气势说出「自己想办法」这种意义的话，不禁让始佩服，那是最真实的控诉。
结果，现在在光辉两旁，第二度召唤的世界的女王陛下和第四次召唤显现的女神大人边散发着火花一边瞪视着彼此。
闲话到此为止。
！不禁望向远方的始，在注意到用诧异眼神注视着自己的莉莉安娜之後，假咳一声之後将话题引导回去。
「算了，不管怎麽说总算是平静下了。现在一边上着大学，一边扩展自己的事业，虽说如此，地球上也有一些危险的人，和脑袋里面螺丝松了的家伙，因此也很忙碌。」
「是吗？说起来，我听说浩介先生为了解决那样的事件四处奔走着，还向我介绍了几名移居到这边世界生活的女性。」
「⋯⋯得到了地球的知识，兴奋的家伙们朝着错误的方向狂奔，光是那些家伙的事情就已经够累的了。」
连魔王都被弄的疲惫不堪的猎首兔们的「咿哈～」人生，他们到底要前往何方呢？
某个侧马尾的白衣女孩，至今依然在努力着，某种意义上十分值得称赞呢，然後最近，某个喜好带着兔耳发箍的搜查官一个不小心，忘记取下发箍，就那麽前往现场工作，在哪个时间点上就已经完全晚了啊。
为了将再次望向远方的始拉回现实，莉莉安娜慌张的开了口。
「话说回来，大学生吗？⋯⋯怎麽说呢，事到如今，始先生你们到底要学些什麽，这 点让我很在意」
「嗯，确实如此。但是，在世间身为大学生还是挺适当的哦。我们也并不是特别想学什麽才参加考试的，反正长生，我想作为大学生的体验也不错啊，就是这种程度的思考啦。」
「是，是这样的吗？我听说大学可是那边世界的最高学府，是想要认真研究学问的人集中的地方。」
「当然，认真的人也有的，不如说那才是正确的吧。如果这是用父母的钱自然另当别论但是，学费和生活费都是自己挣的，享乐也好，别的什麽也好，那就是个人的自由了吧。为了享受学生生活什麽的也没啥不好吧。」
这麽说着耸着肩膀的始，想体验大学生活也是真的，对专攻的考古学和民俗学的兴趣也是真的。
不过，最大的理由是「想看身为女大学生的月」，这样无药可救的东西，始相当的中意和二十歳样貌的月并排着听讲义这样的经验，当然，嘴巴上不会讲出来。
顺便一提，一如既往，在始被美貌的新娘们包围的後宫状态下，某大学现在正处在混乱和混沌的烽烟之中！
「享受学生生活⋯⋯这样吗？」莉莉安娜不经意间说出的话语，虽然并没有蕴含什麽特别强烈的感情，但是，即便如此，言外之意中隐藏的小小羡慕和愿望也没能藏起来。
因为是公主的缘故，莉莉安娜和学生这种身份无缘。普通女孩子那样作为学生的青春生活只在书中见过，当然也有憧憬，也梦想过那样的生活。或者说，如果能任意而为的话，也许能和始他们一起度过高中生活。
舍弃王国，舍弃公主的身份，如果把一切都甩开的话，那样的梦想也能实现吧。
虽然有想过这样，但是，莉莉安娜却「何等愚昧」的摇摇头自嘲道。抛弃子民去实现和男人一起的梦想，自己不是那种女人。
──我是莉莉安娜・Ｓ・Ｂ・海利希，海利希王国唯一的王女。
虽然向往着普通女孩，但是，因此舍弃王女的身份的话，莉莉安娜那高贵的灵魂就会死去，逃避责任，抛弃子民的自己，比起谁莉莉安娜自己更加无法允许，要是那样做了的话。莉莉安娜肯定会鄙视自己一生吧。
自己也觉得自己的性格真是「麻烦的东西」啊，这麽想着的时候，突然听见了一个小小的笑声，呆然的抬起视线，那里是嘴角浮现笑容的始，撑着下巴注视着莉莉安娜的那个视线。和嘴角的笑容相反非常的温柔。
「那，那个，怎麽了吗？」
不自觉的无法继续注视始的眼睛，稍微偏开视线问道。心脏却扑通扑通的响起了警钟。
「不，什麽都没有。只是觉得，还是一如既往高洁的情操呢。」
没有明白始想说的话，莉莉安娜歪了歪脑袋，同时始的目光越来越温柔了，并且说出了今天来这里的目的。
「我的事先放在一边⋯⋯王国这边怎麽样？姑且到达之後马上派出侦察机去查看了，复兴好像进展了相当多嘛。」
「是吧，是吧，刚才和侍女也说过，已经开始准备新王都完成之後的庆祝仪式了。帝国和兽人方面，新生圣教教会那边也都没有听闻有什麽严重的问题。再有半年左右，就可以发表复兴宣言了吧当然，新王都是融合了「其他国家和种族『的文化概念建造的，细节上的问题还如山一般的多。』
对於急速转变的话题有所困惑，一边回答一边露出苦笑的莉莉安娜。『这麽说来，把需要过目的文件之山放置在一边了』开玩笑般的吐出舌头说道。
但是，对於莉莉安娜这样开玩笑的言行，始只是眯起眼睛，并没有特别笑她，而是静静的询问道。
『那是非要莉莉──非要莉莉安娜・Ｓ・Ｂ・海利希王女才能解决的问题吗？』
『哎？』对於始的提问，莉莉安娜语塞了，这和之前专属女仆的对话是一样的内容。
「没有莉莉安娜王女的话，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了吗？现在离开这里是放弃『王族的责任』吗？穿越世界的话，会伤害到你的骄傲吗？」
「请，请等一下，到底，在说什麽⋯⋯」面对怒涛般的提问，莉莉安娜好像无法理解似得，使劲的挥着手来制止。
当然，其实已经明白了，始在说什麽！胸口的高鸣声持续上升，脸红到自己都有认知的地步。
但是，还是会踌躇。出生以来就是王女说那就是自己的身份证也不过分，即时知道自己的幸福在别的地方，想要做出决断还是不容易⋯
像是看破了莉莉安娜的困惑一般，「不必考虑的太复杂」始苦笑着继续劝导。
「并不是说要你舍弃王女的身份。这个仅仅只是优先顺序的问题，把王族的责任稍微交托给别人，更多的为了自己而活下去───差不多可以这麽试试了吧？就是这麽回事哦。」
「我，我啊⋯⋯」这样好吗？她抬起头露出这样的疑问。
到了现在，对於远离国家依然抱有抵抗和罪恶感的麻烦的公主殿下，始露出一半佩服。一半无语的表情。
然後，终於像是等得不耐烦一样沙沙沙的搔着头。
「真是的⋯⋯真是个顽固的公主殿下呢！」
「始先生？」
对於始那样的追问的理由，已经理解了的莉莉安娜，看着始那个样子，「难到说被嫌弃了吗？」露出不安的眼神。
对於那个眼神，始也用受不了的眼神望了回去。
「够了，如果还是不说点任性的话的话⋯⋯当心我掳走你哦。」
「哎！？」被说了那种话面对惊呼着把椅子弄出声响的莉莉安娜，始默默的笑着！
「魔王掳走公主⋯⋯这不是一点都不奇怪吗？」这样追击过来。
当然，莉莉安娜让人怀疑会不会爆炸一般的脸色通红，不是看得见的皮肤全都染成了赤色的一片。
面对嘴巴一张一合又哑口无言的莉莉安娜，始耸了耸肩膀。然後，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於是慢慢从「宝物库Ⅱ」中拿出占卜用的水晶球放在桌面上。
「为了自己而活下去真的好吗，既然这麽疑惑地话，乾脆直接听听不就得啦。」
「你，你想做什麽？」
魔王取出了神器──对於这个事实，莉莉安娜只能感觉到发寒一般的不好的预感，而抽动着脸颊。面对完全转变为戒备状态的公主殿下，魔王露出爽朗的笑容启动了神器。
然後，面对着发出淡淡光芒的水晶球，数次呼吸之後。「注～～～～意～～～～～了！！」
始用很大的声音喊出了那种话，刹那间，窗户的外面也回想起「注～～～～意～～～～～了！！」这样完全一样声音。
呆然的望着窗户外面，莉莉安娜「哎？哎呀！？」这样混乱着，今天也状态絶佳的魔 王大人，向着水晶中映出的因为混乱而向四周怯生生张望不断环视周围的新王都人民们不由分说的喊道。
「虽然很突然──我是魔王！」
「确实很突然呢！」
和莉莉安娜发自内心的吐槽一样，水晶中有几人发出的同样的吐槽传达到了室内。
看来这个神器，有着传达影像和声音的机能。刚才说过来新王都时散播了无人机，一定是通过那无数的机体向双方传达着彼此的声音。
清爽的无视了莉莉安娜的吐槽，始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到了新王都各处。
「向全体新王都的居民提问。──对於你们来说莉莉安娜公主是必须的吗？」
「始，始先生！？」
在水晶中印出了王都的人们露出困惑的表情。听见这被放大的声音，在室内的人们也纷纷外出，和周围的人们面面相觑。始向他们说明，自己正身处王都的办公室中用神奇在和他们说话，当场回答的话，声音也会反馈到始这里。
察觉到始想要做什麽的莉莉安娜，更加慌张了。
「现在我正在诱惑莉莉安娜，快点来我的世界吧。但是状况却不怎麽好，看来这个公主殿下担心你们担心的不得了，要怎麽赔我啊，这样下去就要被甩了，我明明是魔王啊。」
「真的──是，在说些什麽啊啊啊啊啊？」
王都中的人们听见「因为你们的错，害的我快被甩了，你这混蛋」如此迁怒的魔王大人声音，莉莉安娜羞耻心破表，眼中泛起泪光发出惨叫声。踢到了椅子，啪嗒啪嗒地敲着始的脑袋想要制止他。
虽然脑袋被敲得晃来晃去，但是，魔王大人是不会停下的。
「因此，现在再问一次，对於你们来说，对於这个世界来说，莉莉安娜公主还是必须的吗？你们是让她担心到无法动弹的，走路都会摇摇晃晃的幼稚孩童吗？」
对於再次被提出的问题，人们面面相觑。
然後，建筑现场像是工头一样的威严大叔，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不，你说需不需要啥的⋯⋯莉莉安娜大人，还在王宫吗？」
说了这样的话。
听见水晶中传来的话语，发出「诶？」这样奇妙声音的莉莉安娜。在她发呆的这段时间里，新王都的人们和身边的人开始闲话家常一般的交谈起来。
「哎呀真是的。我一直以为公主殿下早就在对面的世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
「诶，奇怪了。我听说和魔王陛下之间都已经有了孩子了⋯⋯」
食材店外的主妇抬起头这麽说道，而店主则歪着脑袋如此回复着。
「确实，其余的夫人们早就回去那边世界生活了了吧？难到说，我们的公主殿下，被放置了吗？」
「诶，莉莉安娜大人，孤身一人？」
「不对，等等。夫人们应该关系都很好才对。然而，事到如今却还在这边⋯⋯难到说，和婆婆之间处不好⋯⋯」
「公主大人，被欺负了吗？」
新王都正门前，王国的兵士你一言我一语，附近冒険者的男女则同情似得望着天空。
而莉莉安娜这边则不停抽搐着脸颊。没想到，在自己拚命完成每天工作的这些日子里，治下的百姓，却以为自己早就跟男人跑了，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啊。而且，现在身处王宫中一事，还产生出了奇怪的解释。
「稍，稍微等一下大～～家！我才没有被放置，也不是孤身一人。和义母大人之间也关系良好！还，还有孩，孩子什麽的现在还，还⋯⋯没有啦，我只是在好～～好的工作而已！」
不由得大声辩解的莉莉安娜，那个声音被无端高性能的神器完美的传送到了王都的每个角落。
听见敬爱的公主大人那羞人的辩解，人们再三望着彼此，然後就想预谋好的一般欢笑了起来。
那里没有丝毫愚弄她的感情，只是充满的无尽的温暖。
最初说话的建筑现场的工头一边擦着弄脏的脸，一边送出话语。
「如果这样，那麽回答魔王陛下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吧。」
工头扫视周围，在这里的他的十几个部下都是一样的表情，於是大家统一节奏之後。
「『『『『『我们啊，已经，不需要公主殿下了！』』』』』」
刚才的主妇和店主，还有周围的人。
「『『『『我们已经，不要紧了！』』』』」
士兵们，冒険者们，还有佣兵们。
「『『『『不要把我们当成小孩子对待啊！！』』』』」
在不断变化的影像中，看着送来那些影像的水晶，莉莉安娜目不转睛。
王都中的人们，现在对着王宫大声喊出声来。
工作的人们停下手里的活，在屋里的人们走到外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不要总是工作」之类，「公主殿下担心的太多了」之类「只知道工作的话，会被魔王陛下嫌弃的哦」之类，满不在乎的说着些猛扎莉莉安娜心的话语。
但是，他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温暖。正因如此这些话语才毫无保留的传达到了他们深爱的莉莉安娜公主心中。
即谓
──不要纠结，好了，快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如此这般。
莉莉安娜心中满溢而出的怜爱和温暖的心情，就那麽化作露珠，滑下她的脸颊。露出诶，诶这样的声音，她好几次都哽住却依然拚命组织起话语。
「大，大家，谢，谢歇了！！」
那为了回礼而编织的话语，就那样化为波纹在王都中扩散开来。听见了那句感谢的话语，「那是我的台词」想那麽说的王都的人们的表情胜过任何雄辩的话语。
莉莉安娜簌簌地流下感动泪水，始抱紧那肩负起国家的小小肩膀，向着神器说出了结束的话语。
「你们这些家伙，帮大忙了。顽固的公主殿下终於屈服了，趁现在，就这麽带走莉莉安娜了。」
「诶？诶诶？始先生！？」
莉莉安娜因为自己的身体轻轻浮起而翻了白眼，注意到自己被公主抱了的瞬间，她的脸染成赤红。
羞赧又高兴地莉莉安娜，在始的胸前缩紧身体，看着这样的她，取回水晶握在手中的始好像想到了什麽似得停止了动作。
「啊，对了，对新王都的居民说一声。莉莉安娜最终还是无法舍弃公主的身份，她就是这麽个温柔又带有诚意又富有爱情的女人。因此，今後还是会时不时的回来看看你们的情况吧，那个时候如果出现让她伤心的狼狈相的话⋯⋯我会向你们倾注我的一百零八种骚扰手段哦。」
「等一下，你说了些什麽！」
魔王是不讲理的存在，在这里表现的玲离尽致。
面对魔王的灾厄宣言，莉莉安娜一边抽搐着脸一边吐槽。新王都的人们也一起抽动面颊。
然後，人们各自在内心发誓，「认真的，全力活下去」如此这般。
一半出於被威胁，这一天人们开始全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那一天，为王国和子民持续奉献自己的公主殿下，被魔王用公主抱掳走去了另一个世界。
⋯⋯顺便一提，关於莉莉安娜的个人物品。在「门扉」的房间前，专属女仆用大包装好，准备万全的等待着，所以没有问题。
她流利的递出装有莉莉安娜个人物品的包包，「做得好」始一边这样夸奖着一边理所当然的收下「真是感谢至极啊」说着感谢的话语，理所当然就那麽看着专属女仆的莉莉安娜。
「比起我来和他更像是主从吧，话说回来，絶对在背後事先说好了对不对。」如此喊叫着就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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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啊～」
在以白色基调统一起来的整洁房间内，这样叹息的声音回响着。
对於自己意外大声，还是无意识间发出的叹息，莉莉安娜以无语的表情将自己的眉毛挤成八字形。
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坐在旋转椅上的莉莉安娜，用赤脚的脚尖侧踢了一下地板想转转看，接着质量很好的椅子开始旋转，房间中的摆设依次映入莉莉安娜的视野当中。
和在王宫里自己使用的房间相比，这里只有那边一半大小。
莉莉安娜认为这很适合自己，但是托达斯的贵族和佣人们知道了的话「让公主殿下住在这种像狗屋一样狭小的房间里吗？」也许会像这样叫喊着抱怨。
自那一天，「莉莉安娜公主」因为休业而来到地球後，已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地球产的各种小东西渐渐在房间中增加着。
作为搬家庆祝从谬那里得到的「跳舞的戴维斯君」，那个人偶释放出异常的存在感。肯定是因为比起「跳舞」更加像是在『颤抖』的原因吧。简直就像是出现了某种禁断症状感觉很危险的人一样，因为一点小小的震动就会颤抖。
谬到底是在哪里得到戴维斯君的呢⋯⋯
说实话，令人毛骨悚然，但是一想起谬的笑容就不忍心扔掉了。
「呼～～嗯」
露出了奇怪的声音，又让椅子继续转了一圈，然後多用了些力气让椅子反向旋转。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好闲，啊！」
好像非常闲。
「说什麽好呢。莉莉安娜正在体验传闻中听说过的『闲』这一状态。」
好像闲的非常厉害啊，都已经在为自己的状态配上旁白解说了。
对出生就是王族的莉莉安娜来说「闲」这种事情简直就像是童话故事。
不管怎麽说，在弟弟出生之前是王家唯一的孩子。懂事之前就开始了英才教育，兰迪尔出生之後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下降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也包含着打入帝国的楔子这样的机能，所以接受教育的必要性丝毫都没有减少。
然後，以十四歳的年幼之身卷入了，用浓密都不足以形容的如怒涛一般事件不断袭来的一年中。之後也因为复兴而陷入忙死人的状态。
自出生以来，就处在从来没有体验过名为「闲暇时间」这种经验的立场中。
那样的莉莉安娜，姑且，在始的领导之下，伪造了文书，欺骗了行政官，犹如打公安的脸一般的得到了普通的身份，现在和始他们一样是大学生。
虽然有几次被带来地球的情况，所以知道地球是个像吓人箱一样的世界。尽管如此，憧憬着的「学生生活」和「学习异世界知识的经验」，这些新鲜的事情刺激着莉莉安娜的好奇心，令她十分的享受，但是⋯⋯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异世界的公主大人，在异世界的椅子上转来转去，然後，一旦停下来⋯⋯
「⋯⋯戴维斯君，你可真好，光是颤抖就忙个不停。」
终於开始和人偶对话的公主大人，戴维斯君好像困扰的颤抖个不停。
就在这个时候，微微传来玄关的门被打开的声音。
如果长着兽耳的话，一定会铿的一声立起来的莉莉安娜，急忙穿上室内鞋出去迎接回家的人，踩着哒哒哒的这样规律的脚步声，莉莉安娜离开了房间。
来到一楼，和提着大量袋子的堇相遇了。
「欢迎回来，堇义母大人。」
「哎呀，今天真早啊，莉莉酱，我回来了！」
看见因为提着大量袋子而呼吸急促的堇，莉莉安娜急忙过去帮忙。将几个袋子接了过来的，稍微瞄了一眼里面，发现是大量的食物。
「那个，堇义母大人。这些是？」
「这个啊，是今天的晚饭哦。」
「晚饭？」
「嗯，这个是活动中端出来的料理哦，剩下的部分被我全部打包带走了！非常美味哦，据说，是找来了非常有名的厨师制作的呢。我想让我可爱的儿媳妇们和不可爱的儿子一起尝尝。」
「是，是这样吗。非常感谢，堇义母大人。」
「不必客气！」
面对笑嘻嘻的义母，莉莉安娜放松了表情。
说实话，因为是堇所以一定是完全不在乎周围呆住的人，「带回去吧」这样强行带走了。否则的话，一般而言带走这麽多的话一定会被谁阻止的。
听说今天是堇原着漫画相关的真人电影的活动，相关人员肯定认为「不能惹老师生气」，所以只能看着堇喜滋滋的打包吧。
南云家很富裕。
堇自身是大牌的少女漫画家，丈夫愁的公司这几年也更加壮大了。而且比起那些，始涉足的各种商务也像开玩笑一般的获得了成功。
以王族的角度来看，南云家很富裕，所以直接把那个厨师雇佣过来不就好了吗，也不是没有这麽想过。
但是，不论赚了多少钱，无论多麽富裕，也不能忘记像这样的「乐子」并且付诸行动是南云家的共通事项。无言的家训。
面对为了自己这儿媳妇，「我带了美味的料理回来了哦──！」如此主张的堇，莉莉安娜的心情变得羞涩起来。
一起将大量的食物运送到厨房，堇「话说胡来」的歪着脑袋将疑问说出了口。
「始他们没有一起吗？」
「是的，始先生他们那边还有讲义要听，而我这边则临时停课⋯⋯」
「哎呀哎呀，突然停课，不觉得高兴吗？」
「啊？那个⋯⋯」
看来对於认真的公主殿下，堇那寻常的感情没有传达到她那里，怎麽说呢，因为这个公主殿下已经闲到和发抖的人偶说话了这种程度了。
「话说回来，也没必要回来吧，就那样去始他们那边一起听讲义不就好了吗。随便和他们闲聊也是一种『乐趣』吧。」
「不，堇义母大人，在听课的时候聊天这样的行为果然⋯⋯」
「是啊～。瞒着教授的眼睛偷偷摸摸的说话，这不是很有趣吗。」
「堇义母大人⋯⋯」
莉莉安娜顿时间气馁的垂下肩膀，态度严肃的亲生母亲露露亚莉雅基本上是个认真诚实的人，因此面对和亲生母亲根本的价值观不同的义母的随意发言，莉莉安娜什麽也说不出来。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堇和露露亚莉雅的关系非常的良好，真的是不可思议呢。
将今天的晚饭拿进厨房里，堇开始把战利品的各种各样的料理盛到盘子里，并将视线投向了同样在迅速装盘的莉莉安娜。
「那麽，最近如何？已经习惯这边了吗？刚过来的时候，非常拚命的调查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最近却没有这样了。」
「是的，地球的事情大致上有所掌握了。经济和政治，宗教和历史，各国的情势，文化，流行⋯⋯这个世界的书籍也大致上都成体系的编纂了，有不明白是事情也可以通过网络马上调查，真的是非常方便啊。」
「啊～、嗯，是吗？」
「是的，特别是经济学和统计学，越是学习就越让我觉得深奥。这个世界的先达们所积累起来的（睿智）密度和成果，都是非托达斯可以比拟的。那边世界的学问到底落後多少啊，我的心每天都受到这样的冲击。」
「是，是那样吗。好厉害啊～」
「是的，现在还在复兴的途中，如果突然就引入那种高度的制度的话马上就会失败吧，虽然并不能马上，但是总有一天王国需要引入。在，经济领域这方面果然还是需要和弗连合作──」
「停，停下，停下～～～来！到此为止了，莉莉酱！」
「诶？」
对面滔滔不絶谈论着的莉莉安娜，堇慌忙的出声制止了她。
莉莉安娜呆然若失的抬起头，但是手上的活却没有停下来，现在也流利地往盘子里装着料理，就像是盛放宫廷料理一样，速度上是堇的两倍，讲究上是堇的三倍。
「虽然莉莉酱现在已经放下公主的立场到我们家里来了，但是心里想的事情依然全都是国民啊。」
「啊⋯⋯」
发现堇一半佩服一半无语的注视着自己，终於注意到自己都说了些什麽的莉莉安娜嘭的脸红了。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被各种事情吸引而没有顾及的余力，但是，某种程度上掌握情况之後，果然还是在意故乡的事情呢。」
「不，不是，那种事情⋯⋯才没有呢。」
对於语塞的莉莉安娜，堇「嗯──」的用手指顶住下巴，做出思考的模样。然後说出了让莉莉安娜吓一跳的话来。
「是吗？　但是，最近的莉莉酱的脸看起来就像是迷路的孩子一样哦？」
「诶⋯⋯」
堇，走向瞪大眼睛呆呆的看着自己的莉莉安娜，稍微俯下身子，将视线降到和莉莉安娜一样的高度，然後在确认到莉莉安娜美丽的碧眼中有好好映出自己後，用温柔又平静的表情询问道。
「想要，回去故乡吗？」
不带丝毫的责备，那是包含了对莉莉安娜的担忧和安慰的温柔声音。
被问到的莉莉安娜，一瞬间露出没能理解被问了什麽的表情，但是之後便在自己都没有自觉的情况下发出了高亢声音。
「我才没有想那种事！」
「哇啊，等一下莉莉酱，冷静点。」
「堇义母大人，真的！我没有想要回去！没有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不满！非常的喜欢大家！来到这里很幸福！是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了啦！」
堇不由得紧紧抱住了莉莉。
看来是莉莉安娜误以为堇的提问中带有「不满意这里的生活的话，回去比较好吧？」这样的言外之意
当然，堇没有那种想法。单纯的只是觉得谁都有都被乡愁驱使的时候，「差不多该想家了吗？」只是这样关心而已。回去好了，这种话即使撕裂嘴也说不出来。
因为啊，堇对於莉莉安娜的心情是，
「异世界的！真正的！公主殿下！被逃走就头疼了！呵哈哈，全世界的各位！这个惹人怜爱的公主酱，是我的女儿哦！谢谢大家！嘿嘿，嘿嘿。」
就是这麽定位的。
然而并没有察觉到是这样的莉莉安娜，被堇紧紧抱住之後发现是自己误解了，再次染红了脸颊。
「非常抱歉呢，莉莉酱，好像是我想错了。」
「不，是我贸然误解了⋯⋯很感谢您担心我。」
「我可是你义母哦，担心女儿是当然的吧？如果有什麽事的话，千万别客气要找我商量哦？」
「好的。」
义母以温柔的手法抚摸着自己的脑袋，莉莉安娜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然後再度开始装盘料理。然而她却没有想到堇的内心却是「不妙，真正的公主殿下的微笑破壊力太强大了～～～！非常感谢！」这样小小的雀跃着。
那之後，在始他们回来之前，莉莉安娜和温柔的义母一起享受着茶水。
热闹的家庭啊。
和所爱之人安宁的时间。
莉莉安娜感觉到了自己渴望的幸福，这是没有半点谎言的。
但是，不知何故，堇的话语却如鲠在喉一般的无法忘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
那天夜里，回到自己房间的莉莉安娜，明明已经做好就寝的准备，却没有上床，而是坐到了旋转椅子上发着呆。
白天那句「仿佛迷路的孩子」的话语，好几次在脑中浮现。
忽然停住视线，前方是不动的戴维斯君，现在也是一副「哈──哈哈哈哈哈哈。」要发出美国式笑声的表情，却一动不动。
「──风啊！」
莉莉安娜咏唱了一节咒语。突然，微风流动，戴维斯君就像得到了生命一般摇摇晃晃，颤颤抖抖的动了起来。非常的滑稽，仿佛在嘲笑心里蒙上阴影的莉莉安娜是个傻瓜一样。
「⋯⋯**啊，戴维斯君。」
试着用平时没用过的语调骂了一下，明明是自己让他动的，却反过来骂他，莉莉安娜也是相当「凌乱」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有点吓到的莉莉安娜，惊讶地用稍许高亢的声音回复道。然後进来的人，是始。
「呦，稍微打扰下哦？」
「是，是的，不要说稍微，到你满意为止都可以。但是，明天早上还有课要上，所以到了早上要让我睡一下⋯⋯」
「并不是夜袭啦，话说胡来，『稍微让我做一下』啦，到底是多轻浮的男人啊，我。」
对於完全误解了的莉莉安娜，始苦笑着吐槽道。然後坐到床上，将视线投向擅自误解而脸红的莉莉安娜。
「啊，也并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最近怎麽样？」
「⋯⋯呵呵。白天堇义母大人也这麽问了哟，我的样子就那麽奇怪吗？」
母子说出同样的台词来担心自己，莉莉安娜总觉得有些奇怪，悄悄的露出了笑容。
始咯吱咯吱的搔这脸颊回答道。
「奇怪？并不是那种程度啦。但是看起来没有精神却是事实呢。想着，为什麽没有精神呢，莉莉自己好像也不明白一样，就是那样一种抑郁的感觉啦。」
看的真仔细呢，莉莉安娜带着害羞的心情，在椅子上抱住膝盖。那在椅子上缩起身体，只从大大的宽松睡衣中微微露出指尖的身姿让始觉得十分的惹人怜爱。
「谢谢你担心我哦。」
「你在说些什麽啊。我是你丈夫吧？丈夫会担心妻子是理所当然的吧。」
母子再次说出了同样的台词。这一次莉莉安娜终於因为觉得奇怪呵呵的笑出声来。
「不要紧的，始先生，真的只是偶尔会有的稍微有点抑郁的情况而已，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啦。」
对於说着那种话的莉莉安娜，始吐出一声叹息，然後，慢慢站了起来，用公主抱将莉莉安娜抱了起来。
始再次坐到床上，但是这次是将莉莉安娜抱在怀里，让她横躺在自己身上的状态。
「那个，始先生？果然，还是要，要做吗？」
「不做哦，莉莉的头脑里意外的是粉红色呢。不，也并不意外呢。本来就有妄想兴趣吧。」
对于红着脸抓着自己衣服的莉莉安娜，始投以温柔的目光。莉莉安娜怄起气来。
「别闹别扭啊，最近，有点在意而已。这不是为了莉莉，而是我自己想知道。也听听丈夫的请求吧。」
「呜，那个说法太狡猾了。」
莉莉安娜发出了小小的呻吟。
然後，就想是投降一般的放松了身体，然後开始诉说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心情。
曰：在南云家度过的时间非常的幸福。
曰：大学的讲义也十分有趣。
曰：或者玩耍，或者学习喜欢的东西，或者什麽都不做，没有比这更令人安心的日子了。
曰：自己现在就像梦想着的一样，没有任何的不安和负担，被所爱之人围绕着度过幸福的每一天。
曰：每一天都过时非常充实。
越是听着，就越觉得没有什麽问题，但是，看着如此诉说着的莉莉安娜，始的表情渐渐的变得无语，不，不如说是染上了败兴的色彩。
虽然，说着的是些快乐的内容，但是如此谈论着的莉莉安娜的表情之中，总让人觉得有哪里无法满足。
没有注意到始那样的表情，莉莉安娜对自己的心情做出了总结。
「恐怕，对我来说是目标不足吧。就像始先生你们为了公司经营而拚命努力一样，我也需要找到一个远大的目标，为此而精进吧。恩，是这样啊，谈着话的时候好像明白了。总而言之，为了将来能排上用场，首先穷尽经济学──」
「不，不是那样吧。」
话语被打断的莉莉安娜总算是抬起头仰望着始。然後注意到了，自己似乎被非常无语的表情看着呢。
「始，始先生？我，有哪里奇怪吗？」
「啊～、是啊，怎麽说呢。很奇怪。主要是脑袋。」
「好过分！？完全是暴言啊！我究竟哪里奇怪了啊！？」
果然无法容忍始的暴言，有点愤怒的莉莉安娜责问道，但是依然始一副无语的表情。
看来是察觉到始好像是注意到了一些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莉莉安娜鼓起脸颊等待着始的回答。
慢慢站起来的始，将莉莉安娜丢在了床边，嘭的弹起身子的莉莉安娜用女子坐的姿势，抬头仰望着始。
「好吧，从结论来说吧，你那抑郁感的原因是『不满足』。」
「那个⋯⋯所以说，要订立个目标努力呀。」
「不，不对，就算做了那种事情也不会满足，完全满足不了，抑郁的感觉一点都不会减少，我可以断言。」
「诶～。那你说，怎麽办呢？」
莉莉安娜歪着脑袋，一副到「你底想说什麽的表情」。始好像很头疼似的，露出「这完全出乎意料啊」的表情开了口。
「被强加的工作。」
「啊？」
「迫近的限期。」
「那个⋯⋯」
「让人胃疼的案件。庞大的压力。」
「那个，始先生？你在说什麽⋯⋯」
「不允许逃避的问题。浮现脑海中的责任一词。」
「有，有听我说话吗？始先生。」
「就算睡眠不足而步履蹒跚，却依然毫不留情堆积起来的文件之山。」
「⋯⋯」
面对终於沉默不语的莉莉安娜，始仿佛想要给予致命一击似的地放声大叫道。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忙死人』的工作，工作，工作！！令人想吐那样的责任重大的工作！！」
「⋯⋯⋯⋯⋯⋯嘿。」
莉莉安娜惊到了。「刚刚，有没有听到什麽奇怪的笑声？」这样环视着周围。当然房间里除了如仁王一般站着的始，就只有不停颤抖着的戴维斯君而已。
「不，是你啊，就是你。」
「啊？我吗⋯⋯」
看见自己的推测变成现实的始，露出了超越无语变成怜悯那般的眼神的同时，拿起桌子上的镜子。
「莉莉，你现在，到底是一副什麽样的脸，自己确认一下吧。」
「从刚刚开始，始先生的言行就不明所以⋯⋯」
尽管如此说着，还是坦率的接过镜子看着自己的莉莉安娜──僵住了。
也难怪啊。
总之，镜子里的是，一脸嫌弃的将眉毛皱起来，却不知道为何眼睛开始闪现光辉，嘴角浮现出大胆笑容这种不明所以，明显十分异常的自己的脸。
莉莉安娜「啊？难道，镜子里面有别的世界吗？」这样歪着脑袋敲了敲镜子，又倒过来拿着，还试着摇了摇，但是怪异莉莉的脸却没有消失。
暂时凝视了一会自己的脸的莉莉安娜，不自觉松开了镜子，双手捧着自己的脸颊，将视线转向了始。
「始，始先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麽！把我弄成这种表情实在太过分了！」
「我什麽都没做，只不过是莉莉的本性显现出来了而已。」
「本性是什麽啊！？」
面对着总之先把自己露出这种不得了的表情的责任推给始的莉莉安娜，始唰的将手指指向她。
自己的本性是什麽？不明白的话我就告诉你吧。
就像将犯人逼到絶境的名侦探一般，眼睛闪现光芒的始道出了真相！
「莉莉，你啊，是真正的，超弩级的，不如说是大变态级的──工作狂啊！」
「你，你说什麽──！！⋯⋯不，工啥⋯⋯那是什麽啊，那个？」
虽然顺势惊讶了一把，但是对於始所说出的首次听见的单词，莉莉安娜歪着脑袋。
「指的是工作中毒者。一是工作，二是工作，三四也是工作五是工作，私生活？那是什麽好吃吗？兴趣？是工作啊，怎样？指的就是这种人。而且莉莉的情况是，仅仅只是工作还不行，还要必须是被强迫的，责任重大的，无论是质和量都要是地狱模式，不是如此就满足不了的大变态级别的中毒者啊。」
「哎，哎呀！？不，不对哦！我，倒不如说我是讨厌工作的！」
「⋯⋯其实最近啊，我和公安之间有些摩擦，是谈判失败的场合说不定会出现死者的案件。想着拜托给莉莉──」
「诶！？」
莉莉酱的大眼眼「KIRAKIRA」的闪烁起了光辉。（原文如此，不关我事）
始迅速将先前落下的镜子捡起来，摆在了莉莉安娜的眼前。一脸嫌弃又很高兴似的那种不明所以，某种意义上是调和的相当絶妙的自己的表情映入眼帘。
「我，我的本性是，工作中毒者⋯⋯还是大变态级别⋯⋯」
莉莉安娜碎掉了一地，她从床上掉了下来，目光微妙的对不上焦点，像戴维斯君一样不停颤抖着。
从王族的使命中解放出来，追逐着作为普通女孩子的幸福而穿越了世界。但是不肩负责任就无法满足⋯⋯
不过，这麽一来就说得通了。获得生活的知识也好，在大学里努力学习也好，构筑新的人际关系也好，要去哪里做什麽也好，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就算发生什麽事情承担後果的也只有自己一个人，失败了也没什麽大不了的损失。就算发生了超过了容许范围的事态，在新的家庭成员面前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完全是简单模式的人生。
比起站在一国的前线上，指引人民，与强大的敌人战斗，这是何等的，何等的⋯⋯
──温吞。
「呼呜！？」
「喂，喂，莉莉？没事吧？」
面对自然涌现出的对地球生活的自己的感想，莉莉压着胸口缩成一团。
──莉莉安娜・Ｓ・Ｂ・海利希，十七歳，海利希王国王女。
自出生之时开始，便被一直强迫着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的她，变成了「自己选择的想做的事情」无法满足自己的身体了。
更多的工作！仿佛要令血管爆掉一般让人烦恼的工作！除了乱来之外什麽都不是的困窘的问题。让人错以为永远都无法处理完，山脉一样的文件堆！
「我啊，才不是那种危险的女人──啊！！」
「喂──，真的没问题吗？莉莉！！」
因为自己的本性而抱着头打滚的莉莉安娜，始虽然无奈，但还是想方设法的安慰了她。
三十分钟之後。
总算是冷静下来的莉莉安娜坐在墙角失落着，始抱着手臂「嗯──」的歪着头。
「⋯⋯始先生，我，还是回去比较好吗？」
「嗯？虽然觉得知道你在想些什麽，但是为什麽那麽想？」
躁动不安的莉莉安娜，将纤细的下巴搁在抱着的膝盖上，用微妙的试探着的表情说到。
「果然，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王女啊。无论做什麽最後都会收束到王国的利益这一点上。并且在地球上这种『不满足』会像现在这样给始先生和堇义母大人添麻烦啊。」
垂下肩膀「我这样的，终究是没有办法成为普通的女孩子的王女而已」小声的念叨这样微妙的不明所以的话。
始苦笑着回答道。
「嗯，回去也好，留下来也好，其实哪边都无所谓啦。」
「好过分！？那是应该对妻子说的话吗！？」
对着愤怒的莉莉安娜，始苦笑得更厉害的说「开玩笑的」，然後继续讲了下去。
「我说啊，你没有办法放弃做王女的事情一开始就是知道的吧？虽然稍微比想像中的王女等级更高⋯⋯想做王族的工作的话，我也不会阻止你啦。如果莉莉希望的话，让你每天都能回去也是做得到的，虽然需要集中精神对门进行改良⋯⋯反正想做总能做得到的，所以别自暴自弃的说什麽回去的话啦。」
「始先生⋯⋯」
当然，莉莉安娜并不是真的说想回去。但是，从最爱的人哪里听到「别回去」这样的话语，果然还是很高兴。
对着放松表情的莉莉安娜，始继续说道。
「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莉莉可以更加任性些。不论是什麽不讲理的要求，我都会想办法搞定的。」
「⋯⋯好的。」
这麽说着温柔的摸着自己脑袋的始，莉莉安娜苦闷似得颤抖着身体。从总觉得视线越来越热情的莉莉安娜身上移开目光，始将话题引导了回去。
「嗯，啊，成为上班的王女，这也是一种手段⋯⋯」
「上班王女⋯⋯第一次听说这种单词呢。那样的话，我觉得自己最後还是会变成，想停也停不下来不停工作『忙死人』的状态吧。」
「是啊，我也这麽认为。因此，试试王族以外的工作吧？话虽如此，如果依然是『忙死人』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所以适当的忙碌，适当的背负责任感，然後一点点习惯『适当的工作』，最终变得能够『享受闲暇的时间』，就是让身体和心灵都慢慢习惯那样的感觉。」
「简直就像是康复运动一样嘛，心情稍微有点复杂啊⋯⋯」
自己是病人啊，不对，是中毒者啊⋯⋯面对露出这样微妙表情的莉莉安娜，始提案说把手里正在进行的几个业务委托给她。
莉莉安娜稍微考虑了一下之後摇了摇头。
「不，始先生作为代表负责的工作还是算了吧，即使发生什麽也不要紧的安心感是不行的，所以，和始先生没有瓜葛的工作，作为最初的康复运动才正合适。」
「嗯！这样啊，可是这麽一来你准备怎麽做呢？」
慢慢地站起来的莉莉安娜，在床舖上一边跳着，一边刺出拳头宣言到。
「好，我决定了。我要去打工！」
说实话，「只是打工没问题吗？」虽然也不是没有这麽这麽想过。看来她觉得尽量在没有始作为後盾的地方比较好吧，所以也没有多说什麽。
然後，面对着「目标，普通的女孩子！已经不要被人说是工作狂了！」这样用力呼出鼻息卯起干劲的莉莉安娜，始则是「哦，加油啊～」如此这般随便的拍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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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当叮当的铃声响起来了。是适度到能使耳朵感到悦耳的音量。
「欢迎光临」
对进到店里面来的二名年轻的男客人，马上就出声在招呼着。虽然是在有段距离的地方，不过，却是不输铃声，会令人感到舒服平静的声音。
不禁被吸引而将视线望过去，发现有一位醒目的美少女就在那里。金发碧眼还穿着一件很可爱的围裙的女孩子。将一头丰盈的头发盘在後头，还用了一条有褶边的大丝带绑起来。
从围裙上的图案，以及一只手端着银制的托盘，另一手则将盘子摆放上去来看，一见就能明白她是这家店的店员。
「客人。待会儿在替您带位，可以请稍等一下吗？」
「『啊，好的』」
二名男性客人，乾脆地做了回答。於是店员露出了莞尔的表情。使二人都着迷了。
店员小姐以轻盈的脚步在桌间前进时，在用会让人感到相当优雅的动作在配膳。点好的餐点被送来的二名女性客人，都啊～地在眺望着店员小姐。
更醒目似的优雅地行了一礼的店员小姐，面对二名女客人不由得的回礼时，便露出了一个花开般的微笑。使得二名女客人心动了。
店员小姐回到二名男客人那边时行了一礼。从轻轻地在摇曳着的金丝般的头发上一股甘甜的香味扩散开来了。
「让您久等了。吸菸区和禁菸区，请问您要选哪边呢？」
「哪、哪边都可以」
「偶、我也是」
像是被微笑不絶给吸引上了一样，二名男客人就跟在店员小姐的後面。就连坐在位子上後都是一样，将视线紧紧地盯在去拿水和毛巾的店员小姐身上。
被回来店员小姐递上了菜单。在说完「点好後，请您再通知我一声」这句话时，男性就不禁向店员小姐攀谈了。
「啊，那个。你，之前没有在这家店吧？」
虽然是事出突然的询问，不过，察觉到看来以前好像也有来到这家店的店员小姐，便以点头回应了。
「是的。最近，才来这里打工的──我叫莉莉安娜。以後，如果大家就算认识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对可爱的微笑，轻轻地抓住裙子的一端行一礼的动作，总觉得早就把二人给掳获了。最後，还使用有点慎重的话语来拉近亲近感。
「我们相当熟了」
「不如说，已经都认识了」
二名男客人的日本语都已不成句了。
之後，就在来拿订单的莉莉安娜的推荐下，虽然出现原本没有打算要点的东西不知为何都陆续点选这种非常离奇的事情，不过，二人大致上都好像很满足的样子。
「优花小姐，有点餐了。拜托您了」
「好的好～的」
在厨房深处舞动平底锅且是这家店的厨师──园部优花轻松地在给予回答。
正好在烹煮结束的时候，把在平底锅内的菜巧妙地摆在盘子上後，就用一只手拿到柜台去了。
穿着一身纯白的厨师服，脖子上还有条红色的领巾。头上戴着一顶红色软呼呼的贝雷帽。
学生时代，本性虽然很认真但外表因为很华丽而给人一种不正经的辣妹印象的她，现在则是一位在家人经营的西餐店中很出色的主战力。早晚都会成为接班人的厨师。
虽然染成栗子色的头发没有改变，不过，身上的氛围到处都给人一种圆融的温柔感。如果要说哪里的话就连应该很锐利的眼神，看起来都很温和。自然地，将原本她就具有的魅力往上提升好几倍了。
事实上，这座城市的西餐店【维斯德莉亚】为了一睹美女厨师而常来光顾的常客很多。优花出生前不久就已经迎来开店十周年了，但对於前来老客人，看着从小就常常在帮忙的优花一路长大并给予期待，这样的人却也很多。
「来，九号的肉酱义大利面，麻烦你罗。那麽，接下来的订单是⋯⋯」
看见莉莉安娜所收到的点单时，就使优花的眼睛瞬间就一眨一眨的。然後，还从厨房的柜台探出头来，看向刚才，莉莉安娜取来点单的桌子。
那里有位年轻的男客人。
优花再一次，将视线落在点单上了。怎麽看都是记载着六人份的餐点。
「⋯⋯莉莉来了以後，客人，就变得常常来吃了呢」
「是的，日本人，每个人都是大胃王呢」
从点单处使视线往上一抬，优花就把不快的眼神往莉莉安娜送去，但看见一副笑容可掬的莉莉亚那时则是叹口气了。
「唉，如果吃的完，可以说就没问题了，但是⋯⋯不可以太过分，让人勉强哦」
「请交给我吧，优花小姐。我可是很擅长看清极限的。使用各种手段，来让营业额及再光顾数较上个月成长二倍。赌上原公主之名！」
「不用赌也没关系。总之冷静点，原公主」
面对喘着粗气充满干劲的莉莉安娜，优花一边苦笑一边吐槽了。
「那麽，再过不久动真格的客人就要来了，要加把劲啊。我想父亲他们也差不多要回来所以不会有问题，但在此之前，订单只能靠我一个人应付就请饶了我吧？」
「没问题的。优花小姐的能力我都掌握完毕了。会拿回你一定完成的完的量的！」
「啊，嗯。──这个，与其说是给莉莉的复健，倒不如说是给我的试练吧？」
请交给我吧！听到这麽说的同时，一边看着将肉酱义大利面摆在托盘上要去配膳的莉莉安娜的背影，优花一边在嘀咕了。
之後，因为必须开店而回来的优花的父母亲，在傍晚时段客人一口气增加下，让园部家收到了怒涛般的订单而发出悲鸣的莉莉安娜，与前来换交班的打工者交接後就准时下班了。
之後，被留下的是整个人都精疲力竭的园部家的众人了。
客人也陆续减少，只剩下一小时就要打烊的时候，叮当叮当地铃声响起来了。
「欢迎光──啊，什麽，这不是南云吗」
离开厨房，在整理收银台的传票的优花其视线前方的人，就如她所说的那样，就是阿一。
「什麽跟什麽，我可是客人」
一边苦笑一边进到店里面来的阿一，以往常的习惯坐在柜台前的角落位子。那个地方，现在化为常客的阿一所默认的指定座位。
自从过去在庆祝归来一周年的派对以来，很中意这家店的料理和咖啡味的阿一，也有对店里的人是同班同学和她的家人这种不拘小节的感觉，而经常会来造访。
其他的同班同学也好，高中毕业後也好，一个月都会来光临几次，大致上会聚在一起吃饭，因为是在优花的店里集合，所以就变成是像是异世界召唤组的休息处这样的地方了。
⋯⋯只不过，不知为何，会从亲人和同伴们之间得到「彷佛就像是来见情人般的见异思迁的男人」这种极为不名誉的感想，但阿一却相当不以为然。
大抵上，要和妻子～们中的哪个在一起，而且为什麽会得到那样的评价呢⋯⋯⋯阿一对此非常感到不可思议。
而且，大多时候都会和妻子们在一起，但特别是在最近，就有比较明确的目光会针对优花而来，实在是⋯⋯⋯
阿一坐在位子上後，就得到来代替女儿的优花的父亲──博之、和母亲优理一句「欢迎光临」很高兴的一句赠言了。
向阿一打完招呼後，在整理传票的优花便询问了。
「那麽，是为了吃饭才来的？一个人来真罕见呢」
「部，晚饭吃过了哦。正好想要来喝杯咖啡，以及问一下我们家的打工公主的样子」
「啊啊，原来如此」
优花的视线往父亲的方向看过去时，博之以「没关系哦」这样来点头了。便来代替优理，整理起传票。不知为何，同时还向优花竖起大拇指了。
一边在看着装作没看见的母亲，优花一边在询问。
「调和咖啡可以吗？」
「噢。话说，你能你会泡啊？」
确实，即使烹调被交付了，但优花应该并没有被交付煮咖啡，对此阿一感到纳闷了。
面对露出困惑表情的阿一，优花显露出有些得意洋洋的表情来的同时在俐落地在做泡咖啡的准备。
「终於，才在昨天得到ＯＫ的哦。就连咖啡师的执照也取得了哦。姑且，算是我首次替客人泡的，要用心地喝哦」
「干嘛用高高在上的眼神啊」
再次吐露出苦笑。经过好几年，阿一和优花的拌嘴总是很不拘小节。这点，虽然关系到「往来於情人之间的轻浮男」这样的评价，不过，二人都没有自觉。
一股芬芳的香味传来。阿一面对被递过来的咖啡，露出会喝到什麽样的味道的表情同时一边在一口口喝着。然後，一拍後，「噢」的一声像是在显示感到佩服的感觉一样睁大了眼睛。就这麽没有停下来，二口、三口的喝，看来优花第一次的冲泡做的很不错。
优花露出带有一些得意洋洋感的高兴表情同时，还稍微将身体往前倾在柜台上托腮。另一只手则以指尖在拨弄着红色的领巾，一只脚的脚尖则咚咚咚地在敲击着。
「然後呢？你想问什麽？莉莉做的不错吧？」
「是吗？她是公主，却是在做接待客人的行业，不是会添很多麻烦吗？」
「没有，倒不如说在市里面的西餐店中都没有接待这麽完美的哦。温文优雅──好像已经有很心仪莉莉的客人了」
「在二周左右的时间内，吗」
「嗯，在二周左右的时间里，呢。不仅如此，在经营方面也有得到建议。会令人茅塞顿开的等级哦。这个月的经费都减少好几成了吧，计算起来很轻松呢」
「不愧是，事务工作的中毒者。明明是来打工，怎麽会做起顾问来啊」
像是被吓到似的叹了一口气。面对那样的阿一，优花露出噗哧一笑的表情了。
「唉，我也是，最近都很不安。突然间南云打电话来说，『可不可以，聘请原公主去打工打呢？』呀？我本身，才刚初出茅庐，在自己的事情上就自顾不暇了。但是，嘛，莉莉能来真是太好了」
「这样阿⋯⋯⋯我也是，向莉莉提出要她去全然陌生的地方打工的时候，可是相当不安的。这一点，如果是园部的话我就能信任，不知不觉就托付给你了⋯⋯如果在那方面有得到益处就真是太好了」
「⋯⋯你还是老样子，对家人都很过度保护呢。今日也是特地直接来确认的」
优花的表情像是被吓到一样。只是，指尖还在咕噜咕鲁地拨弄着红色领巾。单脚与其说是在咚咚咚，不如说是有节奏地在咚、咚咚敲着。
不知为何，看见那样的优花，在整理传票中的母亲却是在窃笑着。
「过度保护，唉没办法否认⋯⋯今天来，正好那家伙在意料之外，不，某种意义上好像开始出现预料般的行动了吧。呐，园部。工作中的莉莉，有没有在某个地方有不够十全十美的感觉呢？」
「诶？　⋯⋯嗯～，并没有那样的感觉。会十分有干劲地把订单拿过来，回头客增加以及会耍小聪明博得好感。为什麽要问那种问题呢？　难道，她有说在我们家打工很无聊吗？」
「不是不是，没说那种事情。倒不如说感到很快乐」
面对口条不好的阿一，优花感到困惑了。
阿一，在有些犹豫後，就以「可以说说莉莉在打工时的经过吗？」在做确认的同时，点了点头後就向优花说了。
「从一周前开始，莉莉那家伙，就很少回到家里来了」
「总觉得，是那种老婆离家出走时没救的丈夫会说出来的台词呢」
「你很吵。但、是。是怎麽了呢试着要询问时，看起来是有在这里和有往来的供应商中，开始在打工的样子。内容完全是事务工作」
「诶？是这样吗？」
不晓得那种事实的优花，眼睛睁得大大的了。但是，话题好像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来，好像是对供应商的款项设定抱持疑问，在做各种事情的时候，好像被对方的人给挖角了。到底，是什麽情况并不清楚」
「嘿、嘿耶。怎麽会有这种事情」
「真是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不认为大学的讲课可以老是不上，还忙到不回家⋯⋯」
「是打更多工了吗？」
「啊啊」
阿一感到头痛似的点头了。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正因如此，才会问优花她在这里打工时有没有感受到哪种程度的不足感，而稍微要去听她怎麽说。
「直接问不就好了」
「那家伙，会巧妙地把话题给岔开哦。我不想来硬的去逼问出来。用神器去监视，或是像个束缚系的老公，我都很讨厌」
「是喔」
一点一点喝着咖啡的同时，面对是真的在担心呢还是过度保护呢，这种态度摇摆不定的阿一，优花以像是羞怯的表情回答了。
「结果，要怎麽做呢？在我们家打工时，没有显露出有不足之处的地方，对此看起来比较像是在享受吧？另外，要不要告诉她南云你在担心呢？工作狂人的莉莉，虽然对此不懂得去自重，但自己打工到什麽程度，不是能谈吗？」
「说的、也是啊。能拜托你吗？」
「好好好。可以哦，那件事」
面对手掌在摆来摆去点了个头的优花，喝完咖啡的阿一在道了一声谢後便站起来了。
「抱歉啊听我在发牢骚。总觉得来这里心情比较能够放松。即使是魔王都能吸引进来休息之处的第二代店主真不能小看啊」
「就算你夸奖我，我也不会拿出好吃的西餐和咖啡出来的哦。也不会打折呢」
「哎呀，那家伙会感到惋惜啊」
二人相互在开对方的玩笑。优花的领巾已经被转到不成形了，而脚尖的咚咚声也已经如同是在跳踢踏舞了。
阿一，向博之及优理寒暄完後，就那麽从店里面离开了。目送走他的优花将店门关起来回头一看时，发现双亲正都露出相当开心的笑容。
「⋯⋯干嘛啦」
对显露出警戒心在询问的优花，带着稳重氛围的优理，
「怎麽办，博之先生。我们家的女儿，完全显露出小三的气质了」
「唔、嗯～。对我来说，是希望能正正当当地结婚的啊」
「你、你们啊！在对女儿说什麽呀！我既不是南云的小三，更没有意思进到那家伙的後宫内！」
优花在咆哮着。但是，偶尔会替有老婆的男人做菜、听他发牢骚、给予疗癒并送行──这一连串的行动，即使将这里是餐饮店这个要素考虑进来，对旁人来来足以就像小三了。
面对双亲在否定自己的言论，以「知道了，知道了」这种清挑的语气带过，优花变得更是不高兴了。
但是，对那句话没有说服力是理所当然的。
不管怎麽说，优花的脚尖在咚咚地敲着，就是心情很好时会有的习惯。那还不只是心情很好，同时还带有羞涩的一面。
加上，穿戴在优花身上的红色领巾和软呼呼的贝雷帽。其实颜色的种类相当多，但优花就连预备在内都只有红色的。连买来替换的，都还是红色的。和某个人的魔力光是相同的颜色。
而且，会用手指咕噜咕噜地在卷领巾的习惯，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新习惯。只会在和某人交谈时才会无意识显露出来。
「呐，爸爸、妈妈？　可以稍微听一下吗？」
「好好好，我明白了。差不多该来做关店的准备了呢～」
「父亲认为优花开心比其他要更重要的多哦」
「我、说、啊～～～」
在城市里面受欢迎的西餐店【维斯德莉亚】。就连第二代店主的千变万化的喜怒哀乐，都是这里的特产。
从阿一在优花的店里面，显露出有些没出息的一面开始已经过了一个月。
现在，所有人都聚集在南云家的客厅里，在召开【第１２０次南云家的家族会议】了。
在巨大的饭桌中央位子上坐着的人是阿一，而坐在正对面是露出不愉快表情来的莉莉安娜。
「那麽，莉莉。这次家族会议的用意，你很清楚吧？」
「唔，姑、姑且⋯⋯」
忽然莉莉安娜就把脸扭向一旁，但是在视线前方的是藏不出一副被吓到的表情的月她们。
面对让视线往反方向迅速～地移动过去的莉莉安娜，阿一正打算开口。
但是，在此之前，就响起嘟嘟嘟嘟嘟地来电铃声了。
「啊，对、对不起。稍微失陪一下」
「啊，喂，是在干嘛」
即使阿一拉高分贝也都无视，莉莉安娜就接听起自己的智慧型手机了。然後听见的是，看起来像是有契约往来的供应商，都是关於什麽业务方面的话语。
是终於告一段落了吗，对挂断电话的莉莉安娜，阿一叹出气来的同时打算要开口。
但是，在此之前，就响起嘟嘟嘟嘟嘟地来电铃声了。
「啊，对、对不起。稍微失陪一下」
「⋯⋯」
接起电话。这次是打工处关於要调班，好像发生了什麽问题，听到在嗯嗯嗯的莉莉安娜立刻就开始在做出指示了。要找谁、要换谁，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要怎麽去应付等等⋯⋯
勤务管理明显不是打工者的工作吧！虽然阿一很想吐槽，不过，得先忍耐下来。
终於告一段落了吗，就在阿一叹了一口气，准备要对挂断电话的莉莉安娜开口。
但是，在此之前，就响起嘟嘟嘟嘟嘟地来电铃声了。
「啊，对、对不起。稍微失陪一下」
「⋯⋯」
莉莉安娜接起电话。电话的那一头，不知为何可以听见在哭的声音。莉莉安娜在安慰对话那头的对方同时，时而还会斥责，出了什麽失误而引发重大的问题必须要去应付，就从怀里取出另一台智慧型手机很快地就开始做出指示了。
终於告一段落了吧，面对挂断电话的莉莉安娜，浮出青筋来的阿一正想要开口。
但是，在此之前，咔哒一声就响起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声音了。
「抱歉，阿一先生。交付重要专案的课──喔哼，因为正式员工好像犯下了失误，所以不去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状态。所以，我想要过去一下！」
正式员工的失误要丢给打工人员。话说，明明造成失误正式职员却跑来向打工的人哭诉。而且还是课长。
打工的工作内容，是什麽时候改的。
俐落地整理好仪容的莉莉安娜，就在一边说「这样下去就会有二百名员工要流落街头了！身为打工领班，得想办法才行」这样的话一边准备要出门。
啪叽一声，又浮出另一条青筋来的阿一说了一句。
「希雅」
「收─到」
用搭配的默契做出回应的兔耳妻，就从马上要从房间离开的莉莉安娜的背後给抱住了。
「希、希雅小姐？　抱歉，我的工作──」
「好好好，头脑会有稍微冷静下来的感觉哦」
「诶？等，咿呀啊啊啊啊」
发出悲鸣来的莉莉安娜，就那麽挨了一记很有艺术性的德国式背桥摔，使後脑杓重击地板了。原公主在大喊「我的头啊，头好像裂开了了了了了了」的同时，一边咕噜咕鲁在地上打滚着。
「呜，为什麽要这样啊。我等一下还有重要的工作⋯⋯」
「那个，会是比和家人间的对话还要重要的事情吗？」
面对以泪眼在揉着後脑杓一边在抱怨着的莉莉安娜，阿一忍不住询问了。对「呜」的一句话语塞着的莉莉安娜，阿一说了。
「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就要试图去解决问题的根本，你去就失去理由了」
「诶，那个，具体是？」
「⋯⋯今天是晴天，但偶尔会有陨石直击喔？」
「我们来讨论吧」
确实，问题的根本解决了。如果人类没有烦恼的话，就不会产生出烦恼了。
如果曾经让自己国家的王都被消灭掉的流星群要落在打工处的话，莉莉安娜就赶忙坐在位子上了。
「话说，最近，都一直在工作，让我很感叹都无法好好地和家人中的谁聊一聊，为此才要进行对话却有人急忙赶着要出去是怎样？」
「那、那是，当然的，我也很厌烦喔？为什麽只来拜托我、请自己想办法、想要说话大声一点就行了。但是，不知不觉就被大家依赖了，被摆在要负起责任来的立场，无法从中摆脱」
「你是去打工的吧」
「就是去打工，的」（注：バイトなのに、です。莉莉安娜的句子中文是表现不出来的。なのに後面是接否定句是「明明XXXX，但却XXXX」，而後面『、です』，是打消否定把原本想要反驳的话吞回去造成的。另外『、』在这里有停一秒再往下说话的意思）
分不清是第几次在叹气的阿一，对着莉莉安娜投以「我已经冻抹条啊」这种毫无掩饰情感的声音，把准备好的准备的小镜子递给她了。
那里映照出来的是，发亮到不行臭着一张脸的工作狂人莉莉。
莉莉安娜，悄悄地放下了小镜子。
「不是的。另外，并不是饿成这样的。是误会。多亏打工这种适度的工作，我每天都逐渐在往『普通的女孩子』在靠近──」
「把园部那边的打工算进去，现在手头上兼了几个？」
「⋯⋯七、七个」
「内容呢？」
「采、采购和一部分的客户管理」
「其他呢？」
「快餐店」
「具体上」
「⋯⋯在中央店担任打工主任的同时，被托付要统合周边七家店」
「刚才的电话是？」
「在其他的餐饮相关的店里面的打工，在做各种像是总公司营业课的顾问的工作⋯⋯我的建议足以左右公司的营运好像有了失误，这样下去就会被当成白纸退回来。这样一来，公司也会有倒闭的可能」
阿一无言地伸出了镜子。彷佛就像在对被恶魔给附身一样的少女，递出驱魔师的十字架一样！映照出来的是有如在说「责任重大哟，莉莉！呜呼呼」般厌恶的表情⋯⋯
期间，还「驻守──っ。不要让我看镜子──啊！！」，既烦恼又痛苦的莉莉安娜。
⋯⋯完全就是个被恶魔给附身的少女。
「好好好，来～～看～～这边！见识到莉酱的工作狂人等级完全没有改善的现状，所以就请大家提出意见吧！」
担任司仪的堇，用汤匙乓乓乓地在敲着桌子的同时，在向众人寻求意见了。
「我！」最先举起手来的是缪。菫以「好，缪酱！」并指过去使焦点都集中在缪身上。事实上却是很不礼貌。
「莉莉姊的的那个，我认为到死都改不了的！」
「嘎噗！？」
面对用和蔼可亲的笑容，施放出称得上是反物质般言语子弹的缪，莉莉安娜摀着胸口倒下了。
接着，是「换我！」迅速伸长兔耳的希雅。菫在「好，希雅酱！」後，就迅速用筷子指了过去。是从哪边拿出来的啊？
「对天性使然之人，我认为复健是没有意义的！」
「库咿！？」
事实上很有说服力。她的家人全都很～天性使然。顺便一提，自称是好朋友的森人族公主也是，天性使然的变态。也许马上就要从好朋友变成乾妈了，但关於这件事，希雅以兔耳将现实给移至一旁了。
缇奥爽快地举起手了。顺便一提蕾蜜雅也一边在微笑一边举着手。在菫一声「好的缇奥酱、蕾蜜雅酱！」的同时，用饭杓在做出指示。一瞬间，看起来就像是从虚空中出现一样⋯⋯是心理作用吧？
「举例来说，对妾身可称作是复健，就如同适度的被打屁股，用这种方式如果能治疗好我的癖好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的！就类似这种事情」
「真是麻烦呢。明明想要停下工作和家人在一起，却因为没工作而欲求不满⋯⋯除了工作以外有什麽可以做就好了」
「呜。我和缇奥小姐一样⋯⋯除了工作以外⋯⋯反正我，什麽都做不了⋯⋯呜」
莉莉安娜很乖僻。很容易理解，於是就蹲在地上写起字来了。
「嗯」地将手举起来的是月。菫一声「好，月酱！」就用煎蛋用的平底锅迅速地在做指示了。⋯⋯看到好像是从袖口拿出来的。
在菫的旁边，让眼睛在发光着的愁，「菫，你，又在表演起宴会用的把戏了啊！」在炒热气氛。
「⋯⋯改造吗？」
「咿！？不必了！」
那种棘手的性质，改造魂魄就好了吧？於是，面对将手按在椅子上要站起来的月，莉莉安娜发出悲鸣的同时一步步在往後面退了。
用斜眼在看着有如戴维斯君一样在颤抖着的莉莉安娜，咯吱咯吱地在搔头的阿一开口了。
「嘛，莉莉安娜的那个性质，用打工是治疗不好的是事实吧」
「呜，阿一先生？」
莉莉安娜无力地垂下了肩膀。
阿一让视线绕了月她们一圈。透过观察得到一致的结论。然後，为了要传达给莉莉安娜就让她坐下来了。
「莉莉。总而言之，因为二个月的复健是没意义的，所以接下来的二个月，什麽事都不用做如何？」
「什麽事都不用，是吗？」
面对在困惑着的莉莉安娜，以「啊啊」及点头来回应的阿一，某种意义上，对莉莉安娜来说是做出了具有震撼性的提案。
「打工全部都辞了，接下来的二个月，就隐居吧」（注：ヒキニート，中文是隐居的意思。在日文是带有讽刺意味把人当成小鸡在养）
「诶？」
就这样，随着【是第８０次孩是第１３０次呢，不管了无所谓，南云家的家族会议】满场一致的决议，决定要异世界的公主去隐居了。
顺便一提，某个出错的营业课的失态，在莉莉的恳求下，阿一适当地解决了。当然，是用晴天偶尔会有陨石直击以外的方法。


◎004　莉莉亚娜编　我，成为新世界的神了？前编
☆尼特王女莉莉
那个，莉莉安娜被决定要宅居起来的事件自从召开【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的南云家家族会议】後已经经过二个月了。
期间，为了拯救工作狂人的原公主大人，会替太闲而时常坐立难安的莉莉安娜，南云的每个人都准备许多的娱乐来安慰她。至少，能将工作的事情给忘掉。
每个人，都打从心底在担心超变态级工作中毒的家人。
那麽，具体而言是提供出那些娱乐呢，举例来说，就有这种事情。
在南云家中最先有动作的就是缪。她手里拿着玩具去到莉莉安娜的房间拜访了。
「莉莉姊姊，来玩这个吧！」
面对以很有朝气的模样由缪所递出来的东西，莉莉安娜感到困惑了。
「那个，这是什麽呢？缪酱」
「猛禽哦」
听不懂那是什麽意思，在思考的同时，视线就落在那个被递给莉莉安娜的──地球的战斗机之一Ｆ-２２多用途战术战斗机，可以被称作是猛禽的东西１／４８模型上面了。
缪，在感到困惑的同时对收下来的莉莉安娜很满意似的点了一个头後，就在拿出另一架相同的战斗机模型。「虽然也很难割舍佛兰克炭，但是赢不过可变翼的魅。汤姆猫炭，就决定是你了！」一边在这麽说着。（注：在玩宝可梦的梗）
「来，莉莉姊姊。已经是闭门不出宅居起来的莉莉姐姐。为了穷极宅居，窝在家里的同时在空中飞翔喏！」
「那个，缪酱？希望你可以不要太过度连呼宅居了⋯⋯⋯姑且，是家族会议所决定的事，当作像是在治疗也可以⋯⋯」
「住口，莉莉少尉。是欠修理吗？喏」（注：喏字的全文是「なの」，这是缪讲话时的语尾词）
「⋯⋯最近，跟阿一先生越来越像了呢，缪酱。特别是不讲理的部分」
肯定，属性栏位上如果有『不讲理』的项目的话，缪的参数会以惊人的指数在增加吧。
看来好像是变成军人的缪，不知不觉间就穿上了飞行员装备的东西，还装上了鲶鱼须，哒！将大墨镜，给戴上了。（注：墨镜那里是有个拟声词スチャ，这个声音就是上弹匣时的那个声音）
而且，还将同款式的墨镜和鲶鱼须以及能一起玩游戏用的摇杆都交给莉莉安娜。对缪来说，说到军人就要有鲶鱼须吧⋯⋯
「莉莉少尉。这是爸爸制作给我可以飞的无人机玩具。驾驶舱上的仪表板有使用远透石，可以透过这只墨镜共享视界。操控是用这柄摇杆。懂了没？喏」
「啊，是。不，我不懂。话说，少尉是什麽？」
「啊，缪是上尉所以是长官，希望你能好好叫一声长官喏」
「不，不是那种事情⋯⋯」
缪已经打开窗户让自己的Ｆ-１４超级雄猫式战机准备好了。即使是公主也好、不是公主也罢，被无视这点都不会改变的样子。
「准备ＯＫ。戴摩兹队，恶魔１ 超级雄猫。出发喏！」
「诶，我也要那麽说吗？那、那个，恶魔２，猛禽？出、出击！」
比起缪眼睛里的闪耀光芒，察觉到无言要求的莉莉安娜就配合缪那麽说了。虽然没有跑道，不过，用重力控制便能轻松浮起来的缪队长的一号机，和莉莉少尉的二号机，就这麽起飞往窗外飞出去了。
之後，面对透过墨镜可以看见天空的景色，即使没工作而使莉莉安娜在压抑着抑郁的心情一时间都放晴了。
是缪在担心吧，使得莉莉安娜想要开口对前来邀约玩一场絶佳的游戏缪表达感谢，但视线往旁边去看缪时，不知为何，看见她露出就如她父亲所浮现出来的无畏笑容，就有一股猛烈的讨厌预感袭来了。
紧接着，横着眼就看到缪「终於来的啊。好吧，就来玩喏」吐露出这种讨厌的话语同时，透过墨镜所看见的景象，使莉莉安娜彻底无言了。
因为，那里有着和自己在并排飞行『真正的战斗机』
莉莉安娜显露出动摇在责问缪，但就在缪若无其事地在回答时，看样子飞抵到达的地方是自卫队基地的正上方。
其实，以前也曾飞来过自卫队的基地，在当时就有发射过装填了番茄酱和蛋黄酱的飞弹的前科了。
在击落配置好的车辆和设备後，使得来到户外的自卫队的人们都因为番茄酱和蛋黄酱变得黏糊糊显得狼狈不堪，好像因此才让他们生气的样子。也有那件事的关系吧，面对既存的无人机却能展现出小型战斗机性能的对手，在「又来了，那架爱开玩笑的无人机来了！」後，这次马上就紧急升空进行拦截了。
水行飞行着的驾驶员，姑且，有从驾驶舱比出到下面来的动作，好像在催促要我方降落的样子。
「蜜、蜜蜜蜜蜜缪酱！你在想什麽啊！这样到底，已经都超过守法的标准了哦！」
「莉莉姊姊。在日本有句话说得很好喏──不败漏就不算犯罪」
「阿一先──生！蕾蜜雅小──姐！缪酱已经往错误的方向在勇往直前了啊！请重新评估一下教育方针！或是快点来阻止！」
「哼，天真。爸爸和妈妈，就连其他的各位都不在家喏。缪是不会穿帮的！」
无视在动摇着莉莉安娜，缪一边说着「恶魔１，锁定！」的同时，一边用无意义又洗练的操控在操作机体。然後，就突然朝对方驾驶员的驾驶舱发射机枪炮了。
一瞬间，在一阵哔叽哔叽哔叽的声音下小小的子弹就打中自卫队飞机上的机舱盖。当然，机舱盖染成了红色。不是驾驶员的血，是番茄酱。而且，是含有什麽特殊成分的吧，即使有飞行会产生风压却还是牢牢地黏着。
驾驶员的动作停止了。不，是慢慢地动起来。动起手来。再一次，降落下去以及──往脖子上一划，把拇指往下在挥动了。很清楚，是「下地狱吧」这个意思。
自卫队的飞机就壮烈地展开缠斗就不用说了。
面对就快要哭出来的诉说同时，一边不计後果以流畅的操控持续在闪躲着自卫队飞机的莉莉安娜，「如果在这里逃走的话，就枉费是大海之女！」并陆续在展现英麦曼机动和眼镜蛇特技翻滚等华丽的空中机动的缪，没有要停止与自卫队飞机间的缠斗。当然，就连「大海之女⋯⋯这里，是天空吧！」这样的吐槽都无视了。
但是，结束却突如其来。
突然，缪的後脑杓就被一把抓住了。
兹兹兹像是忘记上油一样带着鲶鱼须墨镜的缪一回头，就发现在苦笑着的爸爸。
之後，无人机就在眨眼间被强制自爆，「啊啊！？缪的雄猫炭！」这样的悲鸣也是枉然，缪的『游戏』宣告结束了。
然後，主谋的缪，就遭受到来自阿一对每次玩够头时的处罚，那就是打屁股一百下之刑，那一天直到吃晚餐时南云家都一直回荡在不停在哭着的声音中。
最近，注意到缪的言行有点夸张的莉莉安娜，看见泪汪汪在反省的缪，有在想对能有这样的结果真是太好了。
⋯⋯一边在揉着红肿的屁股同时，一瞬间，有看到缪的表情有露出恍惚的神色，但感觉一定是心理作用。如果不是心理作用的话，这世上的一头黑竜，就会被抹消掉吧。
另外有时候，也会被月和希雅邀请去做裁缝。
月在奈落时代就有替阿一缝衣服的经验，现在则逐渐培养出兴趣来。希雅原本就是家是万能的兔子所以很拿手。被她们教导，而使莉莉安娜的缝纫技术有所进步了。
然而，最近，有去参与不公开露面笼罩在神秘面纱下，以作为新锐设计师出名的蕾蜜雅在制作的案子，所制作出来的衣服和小物放到网路上销售了。
这样做之後意外地很畅销，终於开心起来的莉莉安娜⋯⋯
就去调查网路销售的通路、确定宣传管道、并且在办理起成立公司的手续──使得阿一的拳头落下来了。
会这样也是正常的。因为从早到晚，在思考网路销售的今後展望都使眼窝都出现黯沉了。
恐怕，让她宅居在这种环境下，才使她显露出进断症状吧。即使被许多工作追着跑，但却一次都没有将那样的症状显露出来，在脸色都出现变化的时间点上就知道对工作有多饥渴。
最後，在半夜里，因为听到奇怪的声音用害怕的模样从阿一房间里的壁橱滚出来的缪，就在向阿一哭诉了。
⋯⋯为什麽，半夜里会潜藏在阿一房间内的壁橱里这时候就先摆一边。
缪的打扮，并非是十歳左右的女孩子应该有的，就连穿了一件以黑色为基调的成人内裤的模样，就先都摆到一边去。
顺便一提，阿一和缪的房间里的壁橱内的天花板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洞穴出来，是小孩子可以自由出入的大小，连这件事实，都先摆一边。
让表情夸张地僵住的同时，慎重地用棉被把缪卷起来让她去睡觉的阿一就进入到「发出奇怪的声音之地」──莉莉安娜的房间。就这麽确认过後，来源就是人在那里的做着恶梦的莉莉安娜。
痛苦似的在慌乱地喘气，还会发出呻吟声。⋯⋯「呼耶」地，有时，还会发出奇怪的笑声出来。表情则总是一脸臭脸。
看来，即使在梦中，也是「真、真是的，没办法。好吧，我做。我不做的话，还有谁会做呀ね☆」这样的感觉，好像一边感到厌恶的同时还很高兴似的被工作追着跑。
不论是做梦或是现实，都摆脱不了工作的原公主大人。
阿一心生一计。
原本，莉莉亚那就有妄想癖。特别是，关於恋爱关系方面的。而且，这个家里有那方面的第一人。没错，就是人气少女漫画家的堇。
以那样的堇的作为为首，被保管在事务所内的大量少女漫画藏书，都送给莉莉安娜了。
莉莉安娜，生来就很认真，随着工作狂这个性质，自从来到地球就忙着在学习各种事物，所以和漫画这类的东西就没有太多的接触。对莉莉安娜来说书籍都是以很厚的学问书籍为主，对以绘画为主体的东西就不是很熟了。
因此，一开始，以相当不习惯的感觉在苦笑着，同时莉莉亚那就过目起好不容易才准备好的东西了，但是
其结果，
「姆姆姆，真是⋯⋯噗啊。啊啊，什麽啊这个胆小鬼。在这里目送是想怎样啊。真是的，不懂女人心⋯⋯⋯嗯，要换下一集啊。嗯那个，接下来⋯⋯」
就这样，完全沉浸在少女漫画的世界里了。
躺在床上的同时，马上就会在一旁常备起可◯・可乐和洋芋片，一边躺着一边将那些东西送进嘴里，还不会爬起来而是以扭动动起身子伸出手去拿堆放好的下一本漫画，这样已经都来到上级者的境界了。
而且，裙子走光也不会在意，最近，总觉得就算大腿变粗也不会吝惜去展现出来，再者，还会去舔手指上所沾到的洋芋片油，接着还会用裙子去擦那根手指。
作为原公主的气质，已经一丝都不剩了。
大白天就会窝在自己的房间内，装备碳酸饮料和洋芋片，持续不厌倦地在创作的世界里冒険。
莉莉安娜・Ｓ・Ｂ・海利希。
她现在，不会抱怨了，已经变成一名很出色的宅居女了！
「怎麽会变成这样⋯⋯」
站在莉莉安娜的房门旁，在看着那样的莉莉安娜的阿一，感到头痛似的一只手按在额头上。
确实，稍微能享受一下空闲时间而把大量的少女漫画送给她的人就是阿一。但是，即使如此，单单在一个月里，不知为何那个超变态级工作中毒者，会变成这麽出色的宅居女啊。
面对过着极端生活方式的原公主，在烦恼「会不会是中毒的反作用力太强了呢？」的同时，阿一叹气了。
而且，就连阿一就在她的背後都没注意到，还趴着在看漫画，於是阿一就往啪答啪答地让光着的脚丫在摆动着莉莉安娜靠近去。
不是内裤走光的层级，而是已经站在整颗桃子都露出来的原公主的身旁，阿一，再一次再叹气後，就一把往那颗光滑谈嫩屁股一抓了。
「咿呀！？　做什麽啦！？」
整件内裤都跑出来，要去搧她的屁股才有反应。即使如此手都没有放开漫画，更没有爬起来只是回过头去的莉莉安娜，就说了一句「什麽啊，是阿一先生呀」并露出接受似的微笑，然後就这麽回到漫画的世界里了。
「不，别回去啊。看我这边，露屁股公主」
「露、露屁股公主⋯⋯很难听耶」
到底，是阿一的叫法起作用了吧，莉莉安娜才用爬的爬起来。即便如此，也只是换成女孩子的坐姿，裙子翻起来的懒散部分都没有改变。
「所以有什麽事吗？还是说，想要揉我的屁股呢？呜呼呼，明明太阳还那麽高⋯⋯老公的爱还真是强烈」
说着那样的事时，还一边扭扭捏捏一边闭着眼睛，莉莉安娜「嗯」嘟起嘴巴了。是沾上了洋芋片的油的油光之唇。
阿一，对连骄傲的公主都模样都没了的莉莉安娜无力地垂下了肩膀的同时，一边「某种意义上，用不然随心所欲的等级讲出来，莉莉安娜说不定是排第一的」这样在心里抱怨着。
然後，就拿起面对，往等待接吻的洋芋片公主之唇温柔地擦拭起来了。
查觉到嘴唇上的触感所带来的违和感，莉莉安娜对阿一的擦拭显露出怅然若失的表情。
「你现在的样子，如果被王国的人们看见会怎麽想啊」
「？我想会觉得是过得很幸福，对吧？要，让我幸福喔？」
「⋯⋯也以洋芋片和可乐吧」
「不，并没有，话说又回来⋯⋯确实，是非常好吃。我想是最强的组合。⋯⋯要吃吗？」
莉莉安娜，一句「难道说，是想吃吗？」在感到困惑的同时，就翻身用滚的来到枕头边去拿装着洋芋片的袋子了。然後，再次滚回来到原来的位子很自然地改变姿势变成女孩子的坐姿。
接着，静静又轻轻地递出装有洋芋片的袋子，「喔呀？」一声猛眨着眼睛在确认里面。结果里头已经空空如也了。
「哎呀，记得还有⋯⋯」
面对阿一渐渐什麽话都不说而只是用斜眼在看人的表情，莉莉安娜再次咕噜咕噜用滚的移动到床舖的深处。接着，就这麽躺着伸手到床底下捞啊捞地在寻找着。
「啊，有了。⋯⋯来，阿一先生。还有一包请吃」
以顺手动作拿起箱子，正好能用身体遮住并把它从袋子里取出来的莉莉安娜，悄悄地将手往阿一伸过去了。正当，把它弄整齐後就果决地用指尖一夹！接着，百◯就冒了出来。
莉莉安娜一脸得意洋洋的表情。好像是看了ＣＭ，才去模仿起来的样子。刚好顺便说一下，放在胸前的另一只手也有果决地冒出◯奇来。那是自己要吃的。（注：ポ◯キー和ポッ◯ー，是ポッキー/Pocky。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什麽吧）
「⋯⋯」
「这个，很好吃哦」
无言地被啊～嗯的同时，阿一对着像自己露出笑容来的莉莉安娜，开始显露出相当疲惫的表情。
「⋯⋯那麽，我有事要说」
「啊，是这样啊。是什麽事呢？」
「嗯，总而言之，今天正好是满二个月了。在想你在做什麽」
「⋯⋯啊，这麽说起来」
完全，都忘了宅居的宗旨。莉莉安娜一边俐落地用手指拿起◯奇一边同意似的在点头了。⋯⋯指尖会这麽俐落，肯定是有使用魔法。为什麽会把魔法浪费在这种事情上。
莉莉安娜笑嘻嘻地在笑着，然後就像在夸耀自己一样敞开双手了。
「请看看，阿一先生。阿一先生的作战非常成功哦！我，很出色，就算不工作也不会出现禁断症状，甚至变成打从心里都不想再去工作的普通女孩子了！」
莉莉安娜很有朝气地在宣言。然而阿一的嘴里则是吐露出「呜嚯」意思不明的呻吟声。
说真的，这真是一名生活方式很极端的公主大人吧。不，正因为是王族，只有极端才能生存吧⋯⋯
「莉莉。虽然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到底只是矫正工作狂的复健，再这样下去，一辈子无所事事可不是很好喔？」
「诶⋯⋯⋯⋯但是，阿一先生。去工作的话，就输了啊？」
阿一，又再一次吐露出「呜嚯」了。没救了，这个原公主已经没救了。仅仅二个月，最终却变成一个家里蹲公主了。
「听好了，莉莉。我也是个阿宅，内心是个居家派，所以，去工作就输了这句话，当然是无法否定的。父亲以前也曾说过，能用自己的钱去做退休生活的人，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人生胜利组」
「你看，果然，去工作就输了！」
「喂，有在听我说吗？我说的，可是『用自己的钱』喔」
「那～个，但是，我是阿一先生的太太⋯⋯也就是说，阿一先生的钱就是我的钱──咿呀！？」
面对说法有如胖虎般的莉莉安娜，钢铁的弹额头炸裂了。「额头啊，我的额头啊」地，在发出悲鸣并且在打滚着。
必然，面对裙子再次翻起来露出整件内裤的莉莉安娜，阿一浮出青筋的同时一边「已经不会对你动之以情了」这样在发泄，一边一把抓住那肥滋滋的大腿。
「呜哇。你、你要做什麽啊，阿一先生。果然，从大白天开始就对我很──」
「变得，相当有肉啊。肥嘟嘟的不是吗」
「诶？是、是这样吗？」
「啊啊。比二个月前要更有料啊」
一边露出鄙视的眼神，阿一一边，「这里也是，那边也一样啊」地，在捏莉莉安娜的屁股和二只手。
体察了阿一想说的话之後，莉莉安娜的女子力终於是有反应了。忽然整张脸就铁青了起来。
阿一的指尖一滑，往最危险的地方伸过去了。阿一维持着鄙视的眼神，也无视了莉莉安娜的制止，就往那个地方一捏
──噗妞
「不要啊──っ！！不要捏我的肚子」
「喂喂，这是什麽。这个软Ｑ的肚子是怎麽搞的？嗯？」
「是、是你误会了！这是，刚好那个因为，不管了⋯⋯」
按着肚子，眼睛咕噜咕噜地在打转的同时莉莉安娜拚命在找藉口，但散落着的点心残骸，和堆积如山的碳酸饮料的遗骸，已将她所有的说服力都夺去了。
对那样的莉莉安娜，阿一铁了心明讲了。
「这样下去，再一个月後⋯⋯三高公主莉莉安娜就能完成了吧」（注：メタボ是Metabolic Syndrome，代谢症候群的缩写。三高的译法是让大家比较容易领会过来）
「三、三高公主」
莉莉安娜一个瘫软。终於，萌生出对自己的现状的危机意识了。挂着泪眼，把百◯甩掉了。接着，还被单里面取出Ｈ◯PpyーTurn丢掉。扔掉从枕头底下拿出大量的软糖。伸手到床舖底下，将各种洋芋片、金◯角、烤◯贝、玉◯片、买整箱的好◯棒、松饼◯点、巧◯力派Etc⋯⋯都拿出来扔。最後，在一蹦一蹦地原地跳跃後，从衣服的各个地方啪答啪答地掉出糖果。自嘲似的将东西都集中起来。
（注：ハッ◯ーターン是ハッピーターン。由亀田制菓所制造出来的椭圆形的米果。是旺旺仙贝这种零食的本尊，另外也有可口奶酥的版本）
（注：とんが◯コーン是とんがりコーン。对应喜年来出品的金牛角这款玉米点心，不知道的人可以想像成牛角面包造型的多力多滋）
（注：ぽた◯た焼き是ぽたぽた焼き。是亀田制菓所生产的烤仙贝）
（注：ドン◯コス是ドンタコス。由湖池屋所生产的）
（注：う◯い棒是うまい棒）
（注：カントリー◯ーム是カントリーマアム。由不二家所生产的松饼小点）
（注：チョ◯パイ是チョコパイ。乐天生产的巧克力派）
在房间的一角，堆起一座点心山。到底，是囤了多少。
「阿一先生。看样子，我必须工作的宿命」
「又要极端了啊。为什麽，你就做不到『适度』啊」
「我是莉莉安娜。非黑即白，只能选择零或十的女人！」（注：最後半句的原文是ゼロか十，对应中文的不是一就是二或英文的YES OR NO）
「不，不需要这麽宣言吧」
面对总觉得在自暴自弃的莉莉安娜，阿一感到不知该如何是好而在搔着脸颊。
但，就在这时候，
「事情我都听到了！」
房间的壁橱发出碰的一声被打开来了。从那里面，以洗练到没救了的前空翻冲出来的人，就是南云家的母亲──菫。南云家的壁橱，到底是怎麽搞的啊。那里面，恐怖到就快要能访问异世界了。（注：这里是NETA多拉Ａ梦的梗）
无视掉菫，在阿一调查起壁橱的这段期间，菫一边对着莉莉安娜摆出JOJO的招牌动作一边啪的一声将手指过去了。（注：香ばしいポーズ，照字面翻语意上会怪怪的，这边比较接近东方丈助在指着对方时所摆出来的POSE）
「莉莉酱！成为我的所有物吧。这样的话，工作的一半，就可以由你来做！」（注：这边应该是NETA零之使魔的露易丝）
「我愿意，我很荣幸！」
面对不知从何而来如魔王般的邀请文句，原公主以有如不知是哪处居酒屋的店员般的速攻做出了回应。
「呐，母亲。你到底，是从哪里进到壁橱里面的？　没有可出入的洞穴，如果有隐藏起来我不可能不会注意到⋯⋯」
感到纳闷的同时，阿一回过头。发现，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半个人在了。
「怎⋯⋯麽搞的⋯⋯」
就连离开房间的气息也是一样，使得变得很在意的阿一愕然了。
最近，面对具有一身神出鬼没技能的母亲，阿一藏不住战栗感。其实，菫老师是真实版的多拉◯梦这样的传闻在出版业流传开来了⋯⋯
那是，以防万一，或者说是作为日常生活便利的道具由阿一所制造并给予的神器，超乎了阿一的预料，在知道堇很会应用并活用的原因是要在稍微之前的事情了。
知道母亲，要比自己还更能将神器运用自如的事实，使阿一被受挫折，是要在稍微之前的事情了。
～～～～～～～～～～～～～～～～
☆少女漫画家莉莉
「哎呀呀～，帮大忙罗，莉莉酱。你的真灵巧，虽然觉得能成为及时战力，但却超乎想像了哦」
「能派上用场真是荣幸。我自己，很高兴能从事跟漫画有关创作活动⋯⋯」
在没有被阿一注意到下，自从堇带走莉莉安娜到事务所去当助手已经过了一周左右。
到目前为止来工作的助手，因急病或老家有事接连而来一口气减少了好几人，突然间，就陷入必须要去寻找能替代的助手。
当然，因为堇是人气漫画家，所以即使陷入这样的事态，出版社还是有准备优秀的助手。但是，最近在知道莉莉安娜迷上了少女漫画的堇，就觉得是个好机会就让莉莉安娜来帮忙了。
结果，本来就很灵巧加上集中力超乎常规的莉莉安娜，短短一周内就具备不会输给经验老到的助手的技术，可说成了不凡的战力了。
看来，漫画创作活动这种工作，似乎很适合莉莉安娜。在需要花费心力的细致作业上，也有非常喜欢去描绘堇的原稿所带来的适度压力，在明确的截稿时刻下，连工作所能数量都相当大。
而且，再怎麽说对莉莉安娜来说很适合的就是，这种不是『被强迫去做的工作』这一件事。在莉莉安娜喜欢的工作上，帮堇的忙这样的要素就很强。
某种意义，对莉莉安娜来说无疑是非常适合。
「呵呵，莉莉酱。现在，有了一张很棒的表情喔？　虽然有黑眼圈，不过，有了很健全又充实的感觉」
「是的。能沉浸在这种令人雀跃不已的工作上或许还是第一次」
在截稿之前，总算是赶上了的原稿，堇和莉莉，一边在喝着添加充足了牛奶的咖啡欧蕾一边悠闲地在聊天。就连其他的助手，也异口同声在称赞莉莉安娜的工作态度。
自己不用站在前头。一起努力，彼此相互打气。这对莉莉安娜来说非常新鲜，给予她很大的充实感。
「那麽莉莉酱。要不要，暂时来帮忙？　如果愿意的话，会正式聘请你的」
「菫妈妈──不，菫老师可以的话，请多多指教」
二人紧紧地交握在一起。
就这样，工作狂的打工领班，经历宅居，而成为一位少女漫画家的助手了。
从那之後过了半年。
「唉，菫妈妈大人。果然，还是不行啊。可以的话，请您回到自己的工作上」
「说这什麽话。不是还有时间。要放弃还太早了吧」
「呜，但是⋯⋯」
莉莉安娜，忽然就用无力的样子在看着墙上的时钟。距离时限到来还有一点时间。
在与均衡地健康饮食，及截稿前夕这种修罗场和对赌的战斗下，完全甩肉的莉莉安娜，只是，反过来，身上的恰到好处──明明很纤瘦但却很紧实，大大地增添出性感。连年龄也一样，已经都十七歳了，身为女性的魅力却一直在增加。
一身成熟魅力的莉莉安娜，显露出知性的模样，是会让人没有理由地就抱持各种慾望的。
「你看你，别那麽死板啦。莉莉酱，你是我这名堇大老师的爱徒，请更有自信一点」
「菫妈妈大人⋯⋯就是说啊。而且，阿一先生，是一位直到最後都不愿放弃的人。我放弃是不行的喔」
猛然就作出握紧小小的拳头在誓言不放弃。
那麽，如果要问莉莉安娜和堇一起在等什麽的话，那就是电话。
这半年来，完全沉迷在创作世界里的莉莉安娜，让技术大幅提升了。而且，让过多的妄想爆发开来即使是自己也会偷偷地画起少女漫画，而得知这件事的堇，就邀请她去参加徵选。
今天，是那个徵选获奖与否发表的日子。如果入选的话，就会打电话来。时间到来都没一通电话的话，即表示落选了。
因为是注入自己心血的创作物，在被他人评价。面对第一次的经验，使莉莉安娜的紧张情绪不断在升高。
看见专注地在凝视着时钟上的指针的莉莉安娜，内心里「最近，整个充满魅力的身体──不对是满满变得很成熟的莉莉酱的紧张神情⋯⋯真受不了啊」这种想法的菫，不由得就伸出手在令手指抓紧放松着，而就在这时，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
「抱歉，一时冲动！对不起！」
面对响彻起来的铃声，莉莉安娜忽然就站起来了。将不知为何一边在解释一边在道歉的堇晾在一旁，就将智慧型手机拿在手上。
战战兢兢地接起电话，一拍，莉莉安娜的表情猛然地就变得很明亮了。多次在述以「谢谢」这种道谢的话语，还宛如就像是纯正的日本人一样人恭恭敬敬地在鞠躬。
然後挂断电话的莉莉安娜，就往体察到结果开心在笑的堇扑过去了。
「我得奖了，堇妈妈大人！我，得奖了！」
「你看吧，就跟我说的一样吧？莉莉酱一定没问题的。那麽，是得到哪个奖项呢？」
「是的，是得到大奖！第一名！优胜！」
「哎呀呀。才在想会不会就是这样，但还真的得奖了呢。不愧是，莉莉酱」
看样子，莉莉的徵选作品似乎是得到大奖了。
之後，莉莉得到新人奖的作品，就因为受到爆炸性的欢迎而变得很畅销。
因为是那位着名的少女漫画家堇大老师的亲人，更加上还是爱徒非常具有话题性也是原因之一吧。
顺便一提，内容是，被召唤到异世界的无能少年，冲破逆境直到打倒恶神的过程，以及在那个过程中与王国的公主心意相通，相当平凡的恋爱幻想故事。
期间，吸血鬼公主、兔耳少女、竜的大姊姊、寡妇和她的女儿、一起被召唤过来的老师和同班同学的女孩都和少年营造出情愫，但少年的心是向着公主大人，这不如说，内容是在彰显出某人内心里的慾望。
看了这部作品的太太～们，什麽话也没说，就朝莉莉安娜露出白眼～～～使她沐浴在冰冷的视线下。
当然，即使是平凡的内容，登场的角色们其心情和故事的展开、情境的描写等等，宛如是亲眼目睹一样洋溢出真实感，所以很受读者们的共鸣。
然而，变成为堇二世，在漫画业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莉莉安娜，面对找到生存意义的她，就有了业界相当人等所不能无视的特徵了。
那就是，因找到生存的意义而取回来身为王族的品格。而且，还是曾经，魅惑了几百万人的人品和美貌。再加上，最近，凝聚於一身的高雅魅力。
总之，是一副非常受媒体宠爱的姿容，以及人品。
因此，只要，在出席签名会或是专访，她的人气，就会受到和漫画有所不同的欢迎。
总之，因为原本就是公主，所以很习惯在众人面前露面，该露出怎样的表情，要给予对方怎样的印象也都很清楚。如果和外交谈判或贵族来比较彼此的心思，应付大众会比较轻松容易些。
在世间因为被认作是堇大老师的爱徒，所以是给重要的婆婆丢脸了。另外，也想要去回应说出很喜欢自己所画的漫画的粉丝其传达出来的心意。
一想到那些事的莉莉安娜，就毫无顾忌地全然发挥出公主的技能了。
结果，在莉莉安娜成为少女漫画家开始活动後过了一年。决定要动画化的现在，莉莉安娜，
「各～～位！很感谢各位今天的到访！庆祝☆动画化！我是身为原作者要献唱主题曲的莉～～莉！用尽全力高歌，请慢慢欣赏哦！」（注：这一段最邪恶的地方就是白米良在暗示自己想要动画化）
──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千名粉丝雀跃地在欢呼中（因为是门票有限，只能一千人入场），穿着一身如偶像般的可爱服装站在舞台上，摆出一个眨眼睛的姿势了。
原公主、原打工领班、原宅女、现任人气少女漫画家的她，现在，却成了一位跨进超人气偶像宝座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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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偶像莉莉
在一座非常大的後台中央，被花束和粉丝所送的礼物，到信纸给淹没掉的莉莉安娜，就这麽穿着很可爱的舞台装，叽哩叽哩地用很快的速度在动起笔来。
指尖被墨水染黑也不在意，以可以产生出残像的速度让笔动起来的理由，没错，就是在画漫画。
距离下一场表演也剩不到三十分钟。而且，每站上一次舞台，就越会赶不上截稿。所以，在这不足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就必须要将剩下的原稿给完成才行！
咻啪的一声莉莉安娜伸出了左手。那只手所抓住的是Calorie ◯Ate。如果无视掉在嘴里甜腻口感，其实会是很棒的兵粮。，因为从一大早开始就没有吃饭时间，就这样来补充营养。（注：カロリーメイト / CalorieMate，一种能量饮品。另外，台湾电视广告那堆癌症饮品都是这种东西的衍生物）
而，就在这时，有拜托工作人员在时间到为止都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但後台的门却被敲响了。
即使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活用公主技能的莉莉安娜，眼睛没有从原稿移开，手也没停下来，只有在声音上会利用明亮会让听者感到舒服的语气在回答着。
「好～～的。门是开着的哦～」
「嗯那个，打扰了」
「来、来打扰了」
进来的人是，原来如此，确实让工作人员放行也不成问题的对象。
「啊，香织！还有雫！你们来了呢！」
就如莉莉安娜说的那样，以提心吊感的模样进到後台来的人，就是香织和雫。二人，望着被许许多多的花束给围住，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但是，指尖却让墨水给弄脏还拚命在画画的莉莉安娜到都说不出话来了。
「总觉得，真的很有艺人的感觉呢⋯⋯⋯嗯，那个，莉莉。突然发出『紧急状况！紧急状况！救～命啊。特别是香织！』这样的简讯，到底是怎麽了呢？」
就如香织说的那样，莉莉安娜向太太～们发出求救信号了。
特别是香织的救援是必须要的，其理由，
「是的，香织第一个来真是太好了。拜托你，立刻施展一下延长时间的魔法。另外，没办法在二十分钟左右完稿⋯⋯总之，请将时间拉长十倍。啊，雫就坐在那边，拜托你帮忙涂黑」
「『哎哎～～～』」
看样子原公主，终於遇到时间不够用，企图要靠魔法来解决。为了完成原稿，在请求对方使用能干涉时间之里的魔法──神代魔法大放送。某种意义，姑且就像是魔王的太太。
面对被叫来的理由，香织和雫藏不住微妙的表情。
「虽然我们都知道你很辛苦⋯⋯总觉得不行啊」
香织不禁这麽在嘀咕时，莉莉安娜抬起头来，显露出端正的表情。
然後，
「香织」
「诶，什、什麽事，莉莉？」
「我是莉莉安娜。为了要守住截稿日期，会是个不择手段的女人」
「啊～，嗯，这样呀」
香织一句「嘛，不行」後，就在端正举止的莉莉安娜露出空虚的笑容同时将神代魔法给解放了。就这样，在後台的里面就与外面产生了十倍的时间差。
一段时间内，房间内，都是叽哩这种声音，和啪啦啪啦、虾哩虾哩这种声音。香织和雫，姑且不管漫画的内容，因为十分清楚莉莉安娜的努力，所以很认真地在帮忙完成。
就这样经过约一个小时左右，更多的援军前来了。阿一和月，以及希雅。三个人同样都被叫来的理由显露出愕然的表情，同时关於莉莉安娜已经是在「你喔，都到了这番地步了啊」这种心境下，开始参与帮忙。
「呐，莉莉。刚才是通过舞台旁边过来的⋯⋯」
「什麽？怎麽了吗？」
月和希雅老实地在帮忙时，阿一突然开口搭话了。
「总觉得，有二个相当有熟的人，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很显眼像是在做御宅艺。我没有看错吧？」（注：オタ芸，御宅艺。是一种由御宅族或日本偶像支持者表演的舞蹈或打气动作，其中包括跳跃、拍掌、挥动手臂和有节奏地喊口号。御宅艺通常在演唱会、有关日本动画和日本漫画的活动、以及偶像支持者的聚会中出现。不知道可以去看AKB或SKB48 在表演时会穿特定衣服在热场的人）
「啊啊，信治先生，和良树先生啊」
「⋯⋯果然，是他们二个人啊」
「是的。您不知道吗？　那二人，现在成立了保全公司，在从事专门保护艺人的保镳。这次是因为相互认识所以来负责我的演唱会的保全工作」
莉莉安娜微微地感到纳闷的同时，在说着「『黑衣保镳的御宅艺之神』的话题以来，好像就当起追星族们的队长角色」这种听不太懂的话了。
中野信治和斋藤良树。
过去曾会暗地里在骚扰阿一，自从常在一起的桧山大介和近藤礼一死掉後，就开始有些改变的人。在神话决战中也是有作为使徒的对手而展开拚命的战斗，现在和阿一之间也已经没有争执了。
那样的信治和良树，在高中毕业後，虽然没有特别去做什麽，不过，直到最近，却开了一家以艺人为主的保全公司了。
黑色西装和墨镜，是电影里许多会拿来做为题材而穿的制服，不过，他们的警备技术却是超一流的。因为有异世界的魔物，和使徒这类的对手作为经验，所以是不会被可疑人士给钻後门，可说是理所当然的。已经有累积出多次的实绩，使得演艺圈的信赖变得很深厚。
那样子的二人，连日来都在做偶像演唱会的警备，看见在做御宅艺的追星族时，不知为何被触发了。会一边在舞台两侧让目光在巡视有没有可疑人物的同时，还会一边尽情地发挥那身备受恩惠的身体能力，完全就穷尽了御宅艺的双人组。
黑西装和墨镜的保镳，因为显眼的举动而做起御宅艺被上传到某动画网站以来，就被当成御宅艺之神，还搏得一部份不会输给偶像的受欢迎程度。
倒不如说，来演唱会的人之中，也有以『会跳舞的黑衣保镳』为目的的人。
「嗯，那舞蹈很厉害」
月那麽说的同时，手还举到了空中。用空间魔法连接空间，试着要偷偷地观看吧。
然後出现在空中的洞内，是另一头的景象──
「莉莉、莉琳！呼、呼、呼、呼！！」
「汝等，要更投入一点！要全心全意，来拉抬演唱会！这里是观众席。不过，却是另一个舞台」
信治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在挥舞萤光棒的同时，在拉抬声援莉莉的声音，而良树在展现完全同步的动作同时，在激情地指导追星族们。
「队、队长。动作太激烈了，体力已经⋯⋯」
「在跳舞的保镳⋯⋯怪物啊」
黑西装都就这麽啪嘶一声，面对还专心致志在跳舞的信治，倒下来的宅男们都大喊起来了。
「这样好吗？在这里结束」
「诶？」
「听好了，放弃一切」
「队、长？」
汗流浃背，喘个不停的宅男们，都在注视着举止显眼的信治。
「我们，是偶像的守护者。守护她的身体、守护她的心灵、是赌上她们发光发热为使命之人！」
信治的舞蹈，越来越快。正是，意志和气魄都是达人级的御宅艺！
「你们快站起来！永不放弃（Never Give UP）！不放弃，人必定可以到达梦想的顶端！我是被某个男人这麽教导的！」
月她们的视线都望向阿一。强烈地影响都扩及到信治他们的男人，就除了阿一外就没别人了吧。
面对信治更加寄宿着气魄的一番话，倒下来的宅男之一呆然地在询问着。就连这时，信治，都还一边用萤光棒在空中描绘着漂亮的轨迹，一边反覆地在跳着艺术性的舞蹈。
「队长。队长的梦想是什麽呢？是什麽原因，让您做到这种程度的呢！？」
好像被场上的气氛给吞没的宅男激动地在质问。现在，就连倒下来的人也好，没有这样的人也好，谁都满身是汗投以认真的目光在望着信治。
「是，为了什麽吗？我下了一个决心」
信治，看着他们，然後看向搭档，强而有力地做出宣言！
「为的就是，能跟偶像结婚啊！！！」
啊啊啊～～的声音，信治的宣言在准备中的演唱会场上回荡了。清楚地回荡了。
⋯⋯那，好像就是成立专门保护艺人的保全公司的主要理由。一旁的良树，总觉得像是在强忍似的抿着嘴在仰望天空。
「您、您说什麽！？那是絶对不可能的吧！不可能！」
刚才的宅男在反驳了。但是，那样的话语并没有传达给信治。因为，信治在遥望着。在与死亡相随的世界里，某个男人发挥了不屈不挠的斗志！
「你错了，那不是不可能！我认识！认识一位就算坠落到奈落，就算只有絶望，不愿放弃持续在挣扎创造出後宫的男人。毎一天，都与超絶美少女在过着酒池肉林的男人。成就人生胜利组的男人」
出现一声咔唧的声音了。月她们忽然就将视线一转，发现阿一已经拔出多纳来了。打算要跨越连接的空间，去狙击信治。希雅赶忙，用眼镜蛇擒抱在制止着。
「我们，如果没放弃的话一定能与偶像结婚的！应该可以的！不对，这种时候，就先把南云的事摆一边去，远藤没有打造出後宫我可以体会。怎麽啦、干嘛远藤？为什麽我没办法？岂止後宫就连女朋友的迹象都没有啊。不对，是没有相遇啊。已经不想在单身了！会不会，已经中了魔王为了对以前的事泄愤所下的诅咒了呢？　没有那种等级啊！我好恨啊啊啊」
现在，萤光棒都产生出残像，信治的御宅艺显现出不是平凡人所能做出来的动作。那是，已经跨足到神域知人的舞步！散发出灵魂在呐喊的具象！
「队长⋯⋯您这样是人⋯⋯」
「不可能，有办法挑战的吧⋯⋯」
「哼。真是傻瓜啊。但是，我不讨厌。像你这样的乐观的傻瓜，真是」
宅男们开始站起来了！没有可以隐藏的部分，是灵魂的呐喊产生共鸣了吧。每个人都露出无畏的笑容──（注：这里的无畏笑容，比较接近在耍帅的感觉）
月把空间关闭了。
「⋯⋯嗯。莉莉。这样可以吗？」
「啊，是的。月小姐。这麽细致的工作真是帮大忙了」
「好，莉莉。这边也完成了哦。接下来呢？」
「不愧是，雫。技法真好。接下来这个就拜托你了」
像是什麽都没发生过一样再次工作起来。似乎是没看见的样子。像是在放任希雅对施展的眼镜蛇擒抱一样，阿一也以挨了一记三角锁而老实地坐下来了。
「这麽说起来，莉莉。你的周遭没有变化吗？」
「是指有什麽出现变化吗？」
一边揉压脖子，阿一一边在询问。莉莉安娜挥毫的速度没有放慢下来，迅速地将视线看来在困惑了。
阿一用惯用手在一边在贴网点，一边「啊啊」地在做肯定的回答。
「你有看见，最近，我的存在被众人皆知了吧。主要是母亲爆料造成的」
「是的。啊，与其说是爆料，不如说我平时也会叫菫妈妈大人一声『妈妈大人』，所以很自然地就流传开来被知道了」
「不对，不只和我有关系，也还有各种私领域方面的」
那句话，使莉莉安娜不由得红起脸来。
不久前，莉莉安娜在接受电视台的专访时，当然堇就有做为特别来宾参加了。那时，堇发笑地就说出「莉莉安娜是我们家的媳妇请别打歪主意哦～」了。
如果只是那样的话，会因为本来就知道的事情而没什麽好大惊小怪的，但堇玩笑开过头了，而把儿子夫妻一部分的私生活都爆料出来。那已经，就像是将男性粉丝的梦想给弄碎了一地玻璃一样的情况了。
而且，还若无其事说出「不只有莉莉酱而已哦～」的同时，还一边对莉莉安娜的夥伴们，其实也还有其他的女性在，而与她们同时有着不检点的关系，这样子在暗示了。
理所当然，当今的美少女漫画家兼偶像的莉莉老师有不正常的私生活媒体应该是不会放过的，不过，就在媒体炒热起来之前，阿一就击溃了。
因此，综艺节目才没有过度去提及，但事出必有因，即使如此还是有完全发酵开来的地方。
其中之一，就是一部份狂热的粉丝所造成的暴走了。（注：什麽叫狂热的粉丝，可以参考一下NMB48成员须藤凛凛花得奖时自爆的内容让一堆人要去卧轨的崩溃心情就会懂了。而这篇故事就有隐喻群嘲追星族）
「上次也是一样，都被崩溃的粉丝给袭击了吧？从那之後才风平浪静下来」
「或许是这样也不一定，这次，可没有那种情况了哦。而且，我不弱，已经不会输给一般人。因为我也非常努力去学希雅小姐直接传授的『郝里亚流近距离格格闘术～可以使出兔拳的哦～』」（注：ウッサウサにしてやんよ，这个词是初音梗取OO+にしてやんよ组成，而照影片推断应该是类似猫手的动作）
「⋯⋯」
阿一的视线往希雅望过去了。希雅则无视了。「附上来的流派名还真是新颖阿」这样在嘀咕时，希雅的脸蛋微微地染红了起来。现在看不见的那对兔耳，肯定是害羞到都垂下来了
「话说回来，各位。今天是我的演唱会，要去听吗？」
也包含有搞定了的意思，面对将阿一的担心搁置到一旁而转换话题在提问的莉莉安娜，阿一他们都在面面相觑着。
重要的家人都到了。虽说已经都来听过好几次，不可能这样子就回去。答案已经絶对好了。满场一致，要去替偶像的嫁娘加油了。
之後，总算是在截稿之前完成原稿的莉莉安娜，以实实在在的阳光笑容将它交给编辑小姐了。而编辑小姐则是露出耍帅般的表情竖起大拇指後，就跨上爱车Kawasaki的NinjaZX10-Ｒ消失在街道上了。──她是在今年迎来花甲之年的女性⋯⋯（注：还暦对应花甲，是６０歳）
接下来就要展开今天最後的演唱会。飘然飞舞着的莉莉安娜，眨了眨眼飞出闪亮的☆来款待观众并且拉抬起会场上的气氛。
在舞台的下方，为了守护莉莉安娜一边摆开阵行一边同样在用很显眼的动作在披露有如神灵附体般的御宅艺并一身黑西装戴着墨镜的二名保镳，以及透露出像是在隐藏某种决心般眼神的宅男们一起在抬升会场上的气氛了。
演唱会就在闹闹的气氛、兴奋及充足感下结束後，令人惊讶的是莉莉安娜还剩下签名会和握手会的工作。被要工作到什麽地步而被吓了一跳的同时，都还展现出原公主＆现役偶像的笑容！然後阿一他们就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在守望着不断在量产粉丝的莉莉安娜。
粉丝之１──银发踏足异彩虹瞳满满转生者风的青年。
「莉莉老师。我是你的铁粉！有老公是谎言吧！？」
「谢谢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哎，啊，我叫，小智」
「⋯⋯给小智先生，好。感谢您总是前来捧场。下次也务必，要来喔？」
「你、你记得我⋯⋯好的。我絶对会来的！会来支持的！」
粉丝之２──浏海有如贞◯的女孩子。
「老师。关於同性之间恋爱，您怎麽看呢？」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呜⋯⋯◯子」（注：ぅ这里是感叹词，这里是用来形塑音量比较小说话特色）
「啊啊，总是在粉丝信上写着密密麻麻『我爱你』这句话的人吧。谢谢你。有可爱的女孩子来支持真是令人开心」
「啊，呜」
「今後也请你，多多支持」
「好的」
粉丝之３──在高级的变款西装上绣着莉莉的勇者的男性
「莉莉老师。我今天把结婚证书给带来了。请你务必，在这里签名」
「总能看见这麽出色的刺绣呢。而且，总会有不同的图样。好像，是自己亲手做的吧？虽然很令人感到害羞，不过，谢谢你。我不会在这里签名的喔。呵呵，你真是一位很有幽默感的人」
「那个，莉莉老师。我虽然看不懂⋯⋯这是哪个国家的文字呢？」
「海利希王国。⋯⋯不行，吗？」
「っ。很不错。下次，如果能用日文写的话我会很开心的」
「哎呀。唔呼呼。那麽，下次的演唱会请务必要来哦」
「当然」
粉丝之４──拥有微妙肌肉感的大姊头们
「莉莉酱！今天的演唱会也灰常赞啊！！」
「如果是老娘的话，已经粉感动了」
「呵呵，永远都很感谢你们。因为大姐头你们总是会用很大的音量在拉抬气氛，有来的时候马上就能知道了呢」（注：大きな声上面有小字野太い声，写成「很大的音量」，读做『大嗓门』）
「啊啦不会啦，很令人害羞呢。一兴奋起来，不知不觉，忘了拿～捏音量而变的雄壮起来了呢」
「喂，刚才，是谁在『强壮已经不是等级上的问题了。宛如野兽般的声音』说这样的话的人啊，啊啊！？　看我不打──嗯咳。来去处罚一下吧」
「好了好了，健司──嗯咳。丽华小姐。如果显露出那种凛然般的容貌，大家可是会迷上你的吧？话说回来，下次也请务必要来哦。希望其他的姊姊们也能来」
（注１：凛々しいお颜上面的小字是狂战士みたいな颜，写作「凛然的神情」，内心话是「有如狂战士般的表情」）
（注２：见惚れてしまいます上面的小字是トラウマになります，主词是「被迷恋上了」，内心话是「会造成心理创伤的」）
「嗯真是的，莉莉酱，被你这麽一说总会令人感到开心。嗯，当然，会来支持你的。因为我们，『汉女道』的成员，都非常喜欢莉莉哦！」（注：这里的汉女不是那种真的女性很粗壮的那种，而是长得跟熊一样的男性打扮成女装的样貌）
就连在与粉丝们亲切地在交谈的同时，莉莉安娜都能让长长人龙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成长起来。
看见那样的她时阿一说出了一句话。
「真亲密啊」
粉丝，好像就是这样。
顺便一提，他、她们每次都必定，会前来参与莉莉安娜所出席的活动，所以阿一他们也都认得出她们的长相。而且，因为粗鲁及言行会飘移，所以会担心他们的来历也有在进行调查中。（注：这里的彼、彼女，是玩日文的文字梗。彼指的是男性，彼女是女性的「她」或女朋友。这边不是写错要强调一下。另外这一段的粉丝４的对话本身语气上的描述中文是翻不出来，因为笑梗是针对日文而描写的）
作为结果很清楚的就是，举例来说那个粉丝之１的青年，外表虽然就像个转生者，但其实他是拥有僧籍很出色的一名和尚。靠着假发和彩色镜片的隐形眼镜进行变装（？），偷偷跑来参加莉莉的活动。
再者，粉丝之２的女孩子，其实是经营老字号的百货公司更是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大财阀家的千金小姐，粉丝之３的勇者男性是律师世家的长子，更是日弁◯现任会长的儿子，粉丝之４是在日本版CRISTA──日本全国特种行业街极其幕後组织的干部们。
（注：日弁◯，是日弁连。日本律师联盟）
（注：日本版クリスタ，这个实际是什麽查不到，应该是夜店）
其他，更还有被说是拥有神之腕青蛙脸技术精湛的医师，以及经常会报出爷爷名字来的侦探、超高中生级的女子高中生，会称一只胖猫为「老师」来交谈运气不太好的少年，会单手拿着咖啡叨念着「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外国人⋯⋯Etc
（注：神之腕カエル颜の凄腕医师，NETA自禁书目录中的青蛙医师─黄泉回归）
（注：じっ酱の名にかける探侦，NETA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注：超高校生级の女子高生，是崩壊学园）
（注：太ったにゃんこを「先生」是，NETA夏目的友人帐）
（注：缶コーヒーを片手に「この星の人间は──」と呟く外国人，是NETA自一款名为BOSS【BOSSコーヒー】的罐装咖啡，广告旁白的台词跟人物。广告年份是１９９２年的产物）
确实很深厚。很深厚的粉丝层。莉莉安娜，肯定是有会吸引人的能力。而且，还能跟这些～他？她们亲密地在对话，时而忽略而过、时而会诱导、更还会用让对方感到很开心的对话来打断做回应的样子模样，会让人回想起过去身为公主时会用来对付蛮横的贵族或帝国（会开启带有避免直接刺激到对方的功能）的回忆了。
「虽然也有深厚这一部分，但⋯⋯该怎麽说，莉莉的人气，和一般的偶像很不同⋯⋯」
香织板起脸来欲言又止。月她们都很清楚她要表达的意思而以表情来补充了。
「⋯⋯黏答答的」
「很执着的感觉」
「或许会说的比较难听⋯⋯最近也感受到一股在崇拜的感觉了呢」
正是如此，其实只是一部分──在网路上的论坛，在讨论莉莉老师的粉丝有很多怪咖，这种话题正在蔓延开来。
「不会有事情吧」
香织很担心在注视着莉莉安娜。而且，同在一起的阿一他们也同样，都在注视着自然浮现出完美笑容并在这种状态下会将气质和亲密感都流露出来的偶像公主的身影。
对从年幼时开始就在与身经百战的贵族们打交道，并要去从事外交的莉莉安娜来说，脑中会装有一定程度关於粉丝们的情报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交谈过一次，对面二度照面的对象是不会忘记长相的，如果只有一点点的对话而已，也能以此来看穿对手喜欢怎样的谈吐及对话方式来做应对。
在那种对象中，应该不会没有偶像厨的心会被牢牢地抓住的，才使得狂热的粉丝正以现在进行式在增产。
然後，就在队伍的长度消化掉一半之际，阿一他们的担心还是发生了。
「抱歉，请在那边停下来」
在阿一他们行动起来之前，在莉莉安娜附近待命着的信治立刻就向前出声去制止其中一名粉丝了。同时，良树还若无其事地移动到莉莉安娜的身旁。
「哎、哎？　为、为什麽呢？」
「⋯⋯就不说难听话了。请你就这麽回去。请不要在这种地方，因为你是个会制造危险的话题出来的人」
一名很像是粉丝的男性当面被一名黑西装戴墨镜的保镳说「离开」。一副提心吊胆冷静不下来的样子，不过，长长的刘海深处一双眼睛正在窥视着。
为什麽只有自己被挡下来呢，青年很小声地越说越起劲。信治则是用眼神和态度在表明是絶对不会让你过去的。面对一般人所没有的压迫感，青年在大感害怕後，就稍微显露出焦躁了。
到目前为止的明亮氛围一变，感受四周的气氛中带有某种紧张感的粉丝和工作人员都不安似的在注视青年和信治时，察觉到事态的莉莉安娜就站了起来。
「信治先生。我不要紧，请让那位先生通过吧」
「不，但是。这，姑且也是工作⋯⋯」
莉莉安娜对信治叮嘱了。信治像是感到困惑一样垂下眉毛的同时转过头来。
但，就在这时，对信治一副气势畏缩的青年，突然间气氛就一变了。忙碌地在动着的指尖，立刻就停下来了。
「信治？是刚才，那个男人的名字吗？只是个保全的那个男人？」
依然，是那种声音很小结结巴巴的声音。但是，可以让人感受到一股将很深的情感给凝聚起来的危险感觉。
周遭的人们也都感受到那股危险了吧，开始向分开来的潮水一样在与他保持距离。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莉莉安娜在真挚地注视着青年并点了点头。
「是的。所以我才会以名字来称呼他。因为我和他是朋友」（注：日本人要在很熟对方同意下才可以用「名」来称呼对方）
「在仆不知道的时候，又随意起来了。真是壊孩子。每次都这样，在仆不知道的时候就有了其他的男人。明明仆对这件事都在忍耐着。就连那位自称是你老公的人也是，感觉你得到个不是才行」（注：这个人下面的叙述会讲，原文他的语意很跳TONE，这边是修饰过了）
「道歉？为什麽，要得到你的谅解呢？那是要去得到什麽谅解呢？」
「闭嘴。我原谅不了你。饶不了你」
青年的话语说得支离破碎，但是，样子一点都不畏惧笔直地在注视着自己的莉莉安娜所提出来的问题，青年反倒胆怯似的大呼小叫起来了。
然後，就将手放在怀里，从那里取出一把菜刀。姑且，进入会场时应该都会检查，但到底是怎麽带进来的呢。面对防范上的漏洞，信治和良树都皱起脸来了。
四周的人们发出了尖叫，并且还退了开来。使得莉莉安娜她们的周遭形成了一个圆环状的空间
面对在视界角落观看动向的阿一，莉莉安娜以眼神制止了。咯吱咯吱地搔起脸颊来的阿一，显露出先做壁上观在观其变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信任，同时不论发生什麽样的状况都能去应对的莉莉安娜，微微地松开脸颊了。
只不过，那麽做，对青年来说好像是以为她在瞧不起自己。一边「连你也在嘲笑我啊」地在大呼小叫，一边挥舞着菜刀冲了过来。
信治在叹出气来的同时要制服他似的握紧了拳头。但，却从旁边，钻过了一道人影。
那当然，就是莉莉安娜。在背後的良树，「啊」地一声吐露出犯傻了的声音。
「你，你永远，都是仆的」
「首先，请先听人说话吧」
菜刀被挥下去了。包围起来的人们都屏住气息。在发出悲鸣时，都因下个瞬间要发生惨剧而移开视线了。
刹那。
青年的天地倒转过来了。
「啊，诶？」
只是轻微的冲击，面对不知何时已经倒在地板上的自己，青年的声音也带有混乱的音色。
「我不晓得你度过了怎样的人生，但是将你那不如己意的想法，加诸在我身上也是会令人感到困扰的」
「っ。啊、啊啊」（注：这里「啊」有颤抖中在同意对方的意见）
在莉莉安娜的话语下取回理智的青年，很有气势地站起来後，就再次发出雄叫扑过来了。想到的是，一定是刚才被什麽东西给绊倒了。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莉莉安娜被碰触到後，视界就反转过来，伴随轻微的冲击就仰望起天空了。
这次明白了。自己，是被莉莉安娜摔倒的。
面对屈辱，以及不如意的现实，青年一边吐露着要解读已经很困难的话语，这次是以突刺的方式突进而来。
但是，还是老样子。伸出去的手臂被抓住後，青年的身体就违反自己的意思像卫星一样绕了莉莉安娜的周围一周。像是被转回到原来的路径胜一样，接着就被莉莉安娜用一只手给撞飞了。
「我，很擅长去记住人的长相。但是，你的事情我并没有印象」
发出雄叫的青年突进而来。莉莉安娜的手将对手的手给卷起来，就用腋下像是在跳舞一样打转起来後，青年便极其自然地顺势被抛飞了。
「可恶」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来参加我的活动。没错吧？」
只是被抛出去是不会痛的。是羞耻还是愤怒呢，胀红着脸的青年胡乱地在挥舞着菜刀迫近过来⋯⋯然後莉莉安娜的手臂往怀里一钻後，在抓住青年的脖子同时，青年无法做出任何抵抗就仰面倒下了。
「你，大概是在家里，透过电视在看着我的吧。而且，会做出这样的行动来是产生出想发生两性间的情感了。但是，那真的，是你所希望的吗？」
入身摔
反手摔
四方摔
天地摔
呼吸摔
回转摔（注：这些都是合气道的招式，翻译名词时还得看一次影片。有兴趣请自己找来看用「入り身投げ」当关键字就能找到１１种摔法）
一边在诉说着什麽事的同时，就突然在浮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弧，莉莉安娜的技能持续以无伤将青年放倒在地。
「喂，希雅。那个就是你训练出来的『兔拳哦』吗？」
「请别用那种小标题的方式在说⋯⋯⋯我，才没有别训练哦。基本的格斗战，姑且，是有告诉她合气道的基本招式，不过，原本，那麽鲜明的合气道技能是使用不了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会兔拳不是吗」
「都说了请别用兔拳了，阿一先生。那是，莉莉小姐自己学会的哦。看网路动画中的技能，将它给拷贝起来的哦」
「是去上了合气道的空中教学了啊。那家伙，是隐藏版的开挂角色吧」
「对呀。如果去交手的话，身体没有强化是很危险的。因为有品尝过合气道的恐怖了哦。不过，有了这个感觉就不用去学其他的呢。兔子，果然还是比较适合去打会热血沸腾的打击战」
「你是哪来的兔子。啊，是异世界来的兔子啊」
就在阿一和希雅在谈论关於莉莉安娜的隐藏才能时，不知不觉会场上就开始回荡起啜泣声了。
仔细看，是那名青年正蹲在地上所发出来的悲伤的哭泣声。莉莉安娜一身轻飘飘的偶像服装连一丝不整都没有，更没有喘着大气。
观众们在佩服与惊愕中就这麽愣住了。信治和良树，不知从哪里拿出好◯棒完全变成观众。这样的保镳是在搞什麽。
面对像是半下跪的举止持续在哭着的青年，莉莉安娜走过去靠近他了。然後，就开始温柔地抚摸着青年的头。
「很痛苦吧。自己一个人，已经站不起来了，很疲惫了吧」
看来，在阿一和希雅在交谈的期间，莉莉安娜好像就从青年身上问出来龙去脉了。青年的事情也好感受也好，对就像是黏在路面上发黑的口香糖一样不感兴趣的阿一他们，似乎完全当作是耳边风。
面对莉莉安娜抚摸自己的触感，一边哭一边茫然地抬起头来的青年，莉莉安娜温柔地微笑了。然後，就在耳边在细语着什麽。
青年，在收下那句话後，更加使眼泪和鼻水黏呼呼地沾满整张脸，又再次，哭得唏哩哗啦了。
莉莉安娜，再次温柔地抚摸起那名青年的头。彷佛，就像母亲在安慰孩子一样。
看来，是成功说服发狂起来的青年了。在弥漫着茫然的会场中，飘荡着一股什麽都说不上来的气氛。
阿一环伺会场一圈後，就开始慢慢地鼓掌起来了。当然，是为了要敦促要去对被袭击的莉莉安娜在教诲袭击者的称赞。虽然不必特别去做，但至少可以说是掩护射击。
阿一那担任敲边鼓的计画很顺利地发酵起来，最初是零零落落的，渐渐地越来越大，最後还伴随着欢呼声回荡出壮大如雷般的掌声了。
会场上，明明没有在唱压轴歌曲，却是反覆地在高呼「莉莉！莉莉！」这样子叫莉莉。
其中，好像是查觉到阿一的意图的样子，莉莉安娜迅速地投以眼神在致意。紧接着，
「⋯⋯喂，看到了吗？」
「⋯⋯嗯。嘴角一瞬间，真的只有一瞬间──微微地弯起来了」
「有种『都按计画』的感觉呢⋯⋯难道，那个袭击事件是设计好的？　⋯⋯好恐怖」
「不是，希雅。那个青年怎麽看都不是设计好的。从说服之後阿一的敲边鼓行为，然後直到粉丝做出反应都不是有准备好剧本的」
「雫酱。我宁可认为是，与其说是『照计画进行』，不如说是『库库，要抓住民众的心理是轻而易举的』的感觉哦。你看，就连在决战的当下，都曾说过『要操控民众太简单了』」（注：民众を操るなんてチョロイ，这里的チョロイ同时有指民众很好骗，与对自己手法很有自信的意思存在，算是特别强调『贬抑』这个部分）
阿一他们微微地感受到战栗的同时让视线往原方向看去，在那边的是一边在让青年站起来，一边看起来就像圣母一样在回应粉丝们的鼓掌而露出温柔地微笑的莉莉安娜的身影。
实在是一位会令人感到害怕拥有轻浊兼具的最优秀的公主。
人气少女漫画家，偶像中的美少女，从正面以技能压制袭击者，不仅如此还让他改过这有如戏剧般地展开，使得在场的粉丝们像是浮现出激情一样使狂热拉起来了。
今天晚上，这件罕事会变成新闻而在全国发酵开来吧。然後，莉莉安娜的人气就不知道会高到什麽地步了。
之後，就如预料的那样，莉莉安娜的人气以冲天之势高涨起来了。连对漫画或动画都没有兴趣的人，都戏剧性的透过新闻耳读目染也开始对莉莉安娜这个人抱持起兴趣来了。
而且，莉莉安娜不吝惜地在使用前公主的技能，尽情地在回应人们的狂热。
还不只这样。
当然，这些烦恼，莉莉安娜自己做不到，就没有去做的打算。
不过，莉莉安娜虽然自己做不到，却知道很多做得到的人。
如厨二病的和尚、大财阀的病娇大小姐、会穿着痛西装的律师、在汉女道上奋进的大姊头们、医生、侦探、妖怪、宇宙人⋯⋯
当然，在打工时代认识的人也很多。
而且，莉莉安娜是原公主。比任何人，都要擅长去支使其他人。
之後就无需多说了吧。
随着纯粹的善意，和正经八百的算计，莉莉安娜的烦恼，就靠粉丝们来拯救粉丝了。
如果向人拜托的话就会来帮忙。
那种事传开来後，当然，请求救援的数量和质量就都提高了。
半年过去，其数量和内容，终究靠莉莉亚那一个人是处理不了的。但是，如果在此时说「已经不收了」的话，会发生暴动也是事实。在想要抽手的同时，莉莉安娜就思索出一计了。
那就是，
──莉莉安娜的救助网
这个，可以说就是成立『万事屋』了。（注：不用解释了吧）
和一般的万事屋不同的是，除了处理事务类的职员外，现在就不存在约雇的职员了。
透过专门的网路将收集来的烦恼分类、统计，挑选出优先度和内容後莉莉安娜就会进行表决。然後，就会从登录在莉莉安娜的粉丝俱乐部的会员中，选择出能解决那个问题的人材。
没有报酬。有的是，来自莉莉安娜直接的电话『请求』，以及参与活动的优先权。而且，就连解决问题後也只会得到来自莉莉安娜直接向对方说出『谢谢你』这句话而已。
但是，这是很令人惊讶的机能。
除很深～厚，脑袋有毛病并以一打为单位的人外以及被揶揄是莉莉安娜粉丝俱乐部的会员们，都会为了得到来自莉莉亚的『请求』和『道谢』，而以不惜会粉身碎骨的决定去展开行动。
那已经是一种潮流。在时代的节目中偶尔会发生，世界的趋势也应该顺应潮流走。
被拯救的人们成为粉丝俱乐部的会员，而那位会员又会去拯救其他人，然後被救的人会成为粉丝俱乐部的会员。
无止尽的循环，不久便跨越日本波及到海外了，『莉莉安娜的救助网』，不知不觉之间就变成财团『海利希・志工协会』，开始将救济规模跨足到全世界了。
有时候会去阻止地域上纷争，有时候会去帮开发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给予没有受到照顾的孩子教育和物资，给予枯萎的土地新绿⋯⋯
就这样在注意到时⋯⋯
「「『『『『圣女大人！圣女大人！圣女大人！圣女大人！』』』』」
「『『『『慈爱的圣母大人！慈爱的圣母大人！慈爱的圣母大人！』』』』」
海利希・志工协会，变成海利希教了。
「为什麽会变成这样⋯⋯」
在漫画的真人电影化纪念活动中，为了演唱主题曲而站在舞台上的莉莉安娜，面色僵硬地的同时在嘀咕了。
～～～～～～～～～～～～～～～～～～
☆现人神莉莉
「呜，为什麽，会变成这个样子⋯⋯」
在等待与秘书长的会谈，在办公室内每十秒会充电一次并做起文书的最後确认工作的莉莉安娜，不知不觉就从漫长的回忆中回到现实了。回想起来的同时也同时在并行文件确认和用餐，事实上真像莉莉安娜该有的样子。
最近，想起还没有和阿一他们见面的同时，面对不知不觉在发起牢骚来的莉莉安娜，不经意就有人回答她了。
「那个啊，因为你是公主啊」
「哇啊！？」
办公室内应该只有自己一个人才对。当然，在警戒很森严下，疏忽大意的莉莉安娜大声地发出奇怪的声音吓了一跳了。
将视线转过去时，那个地方的空间出现裂缝，接着阿一的身影就从那边出现了。
「阿一先生！真是的，请不要吓我啦」
「没办法啊。虽说是亲人，在这麽森严的警戒中，联合国秘书长也在的地方，虽然只是来说点话的，但是却不让亲人近来，也真是相当不会看气氛啊」
「⋯⋯阿一先生。不知不觉你就变得会看人脸色了。已经，完全成为一名大人了呢。果然，有七名孩子後，人也会变圆滑的呢」
而且，我总是最晚⋯⋯的，莉莉安娜泄气似的垂下了肩膀。
「你在说什麽啊。明明都在忙新兴宗教的教祖业务都不回来家里」
「呜呜。被提起那件事真令人难受」
莉莉安娜虽然忽然间就按住自己的胸口，但马上就重新振作起来露出无畏的笑容。
「但是，那也就快要结束了哦。在这场会谈中如果作为志工协会被承认的话，我的职务就会被免职。与联合国的契约内容中，作为监查机构会由联合国的职员来组成监查部门创设，另外在意向的决定机关中最少会率取一名各国的人材，并且还有加入圆桌表决的宗旨。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组织了。是民主主义哦、民主主义！然後会因为削减自己的权力，而自然淡出的！」
「⋯⋯那种计画没问题吧？」
「没问题，不会有问题的。⋯⋯呵呵，我呢，如果这次会谈很顺利的话，就会引退了。而且，我也要和阿一先生生孩子，专心在育儿上！」（注：很着名的NETA，如果我◯◯就要与在家乡的青梅竹马结婚。这类的FLAG的梗）
「总觉得，有种竖旗满满的感觉啊」
耶嘿嘿地在笑着，面对神游在平静地过着幸福的未来生活梦想中圣女大人，阿一投以无法言喻的表情。
「啊，说起来，好像有话要说吧？特意在这种时机前来，是什麽重要的事情吗？」
注意到阿一的表情而忽然恢复自我的莉莉安娜，像是在演是一样歪着头丢出疑问来了。
就这麽在微妙的表情中，阿一「啊啊，不是什麽重要的事」一边说一边在耸着肩膀。
「不过，总觉得⋯⋯我，比较喜欢，忙碌於工作中的莉莉」
「⋯⋯真是突然呢。而且，喜欢是好、，还是不好，总觉得很微妙」
然而，就在好好地将话说出来的同时，莉莉安娜的脸颊微微地染红了。
「为、为什麽会突然这麽说呢？这种时机说那种话，那不会竖旗起来吧？」
「是啊。但是，姑且，先说吧。喏，自从判断出你有工作狂症後开始，虽然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结果，你却像这样，承包起很不得了的工作了吧。虽然已经不是工作中毒了，但是结果，莉莉安娜・Ｓ・Ｂ・海利希，并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子不是吗」
「那是⋯⋯」
告别公主，想要像个普通女孩子一样抓住幸福──这麽说後就被国民送出来，而来到这个世界，但莉莉安娜现在，却是要和世界的领袖们谈起会关乎到将来的会谈。
打工也好，变成宅女也好，成为漫画家也好，当个偶像也好，莉莉安娜这个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就结果，或许该收敛一下去背负许多人，站在前方领导的这条道路。
因为是公主。所以阻止不了公主。
自己憧憬的生活方式，果然是做不到的吗？
自己这个人，终究，去爱一个人是次要的存在吗？
莉莉安娜失落起来，在自问自答。
看着那样的莉莉安娜而露出苦笑来的阿一，慢慢地靠近到她的身边了。然後，便温柔地往显露出沉默表情来的莉莉安娜的脸颊贴过去了。
「我来不是要让你露出那种表情的。我有说过吧？像这样，窝在办公室里备工作追着跑的莉莉也很喜欢」
「阿一先生⋯⋯」
「没关系吧。憧憬依然是憧憬。没什麽大不了的吧。即使老公排第二顺位。即使有一个老婆，会粗枝大叶地对待我，那也不是壊事。你瞧，其他的老婆没有一个个性像莉莉这样的」
「那种个性，我很讨厌啊」
连这麽说着的同，莉莉安娜在用自己的脸颊在去蹭阿一的脸颊。像是在撒娇一样。
「嘛，就是这麽回是。不要太过於逞强就好。莉莉不管去哪，我也会好好地，追上你的」
「呵呵，谢谢你。阿一先生。但是，我，还是会很努力的哦。因为我是莉莉安娜。不是你所憧憬的女人。话说回来，我想要个孩子」
「这样啊」
相互在笑着，嘴唇自然地就重合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时，有个像是在顾虑二人的约会一样很保守的敲门声响起了。
「看来时间到了」
「噢，加油吧。圣女大人」
「厚，请别叫我圣女啦。我是会长」
在调侃後，再次露出笑容，莉莉安娜就离开房间了。对阿一头也不回，就留下了凛然的背影。
然後就是举行会谈所得到的结果。
在大众媒体的面前，联合国秘书长，红着一张脸宣布了。
「她，正是降临在这个世界的女神！是现人神！海利希教，是会为世界带来救赎的！」
在会谈地点的建筑物外面，聚集着在看实况转播的民众，但每个人在看到电视後，全都齐声欢呼了。
「怎麽会这样！？」
莉莉安娜发出的悲鸣，混砸在媒体相关人士所发出的欢呼声中被空虚地掩盖掉了。
过去，在异世界中有自称是神的存在，有说过也有要在地球成为神的野心。然而自己，却成为新世界的神。
但是，作为结果，疯狂的神被魔王打败了。
然而现在，取代疯狂的神，魔王的老婆──
成为新世界的神（？）了。


◎006　提奥编　神隠し
「话说，主人哟。在回来的路途上，有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呐」
从悠闲的田园景象蔓延开来的院子前方，缇奥丢出那样的一句话来了。
在屋檐上像是涅盘像一样横躺着，一边感受着温暖的阳光，和徐徐吹来的柔和之风，听着小虫的鸣叫声，以及，被草蓆卷起来被吊在院子里的树木上的美女所发出来的喘气声的同时，怡然自得的阿一显露出来的可疑视线移向意识到的方向去了。
「照过镜子了吗？」
「唔噗！？回照地相当出众。被主人爱得太过无情⋯⋯」
有如罪人一样被吊起来的同时，缇奥整个脸颊都染红了，还一边将身体扭来扭去。
「唉。偶尔正常一点去反省一下可以吧？　好不容易才来爷爷他们家，突然间就飞扑过去自己绍介，还在商店街创造出都市传说⋯⋯」
「就是说啊，主人哟。正因为是家人，不能有虚伪谎言要传达事实是理所当然的吧？妾身，不想对那二位吐露出欺骗他人的言语」
「就会出一张嘴啊。但是，不假饰的话语，别忘了可是会让爷爷和奶奶升天的哦」
就如话语中所透露的那样，缇奥完成和阿一的祖父母的见面了。当然，月她们也都一起了。
现在，南云家正在阿一的父亲愁的老家探亲中。
愁因为是老来得子，所以二人都已经相当高龄了。更是一同跨入九十歳这样的高龄。因此，要像堇的父母那样，亲自赶到自失踪事件归来的阿一那边是很困难的。
结果，愁和堇，加上也有阿一自己的说服下，期待儿子一家人回来探亲的这一天来临了。
对可爱的孙子平安归来的样子，二人都非常高兴。
不过，当身後几名容貌美丽的美女美少女，所有人都以「太太」来做自己绍介的瞬间，二人泪水交织的笑容都完全冻住了。那已经是，就快要发出啪擦这样的声响。
而且，就在缪以端正的礼仪在寒暄时，很有朝气地以「我是拔拔的的女儿！」说明自己的立场後，二人很有默契地都踉跄了。
因为，缪的外表怎麽看都只有五歳左右。也就是说，家中的孙子，在就读国中之时，甚至可能在小学时，就在孕育这样的孩子了⋯⋯
对爷爷和奶奶的心理所造成的冲击无法计量！
这时，缪更进一步给予追击！南云家的小公主就连老人家也都毫不留情！
「但是，我也是太太！预计总有一天要推倒拔拔奉子成婚！」
呀～呀～呀～地的语尾词在回荡了。
奶奶倒下来了。爷爷则是用很令人感到意外的敏捷动作在撑住奶奶。但是，腰和脚都咔啦咔啦地在颤抖，不只是年龄的关系更还昭示着受到相当重的伤害！
顺便一提，阿一的嘴里还泄漏出「呜厚」这种意思不明的声音。一定是在为女儿的成长在感到欢喜吧。还有「这家伙，在扫除障碍啊！」。（注：欢喜的上面有小字「战栗」）
这时，「如果不在这里主张自己的存在的话，就枉费是竜人了！」，不知为何缇奥显得很有干劲。
就朝好不容易才维持住意识的奶奶，和拚命地在支撑住婆婆的爷爷，露以得意洋洋的表情放出「我是性奴隷」这种打破常识的自己绍介。（注：性の奴隷です，小字是爱的奴隷，这里的小字只是针对缇奥而言）
奶奶翻白眼了。而爷爷则是嘴里吐出灵魂了。⋯⋯即使如此，都没有放开在撑住奶奶的手。
因这件事而忍受不了的阿一，急忙就用草蓆把缇奥卷起来，绑在飞弹上往山的方向发射过去。
喷射出一道红色的吐息，漂亮地一边描绘出抛物线一边在飞的竜人，肯定被很多当地人给目击到了吧。同时还能听见「爱着、咿、哇～～～～唔！！」这种高兴呐喊。
顺便，缪还有打屁股之刑，而教唆犯蕾蜜雅则有正坐加铅块之刑在等着。当然，关於蕾蜜雅，在来到极限後还有抠脚底板之刑在等着她。
二人，姑且，都有好好反省过了。表面上。
但是，在被抠麻掉的脚底板时，蕾蜜雅却是「亲爱的，请原谅我。啊啊嗯」地，因为有些娇艳的悲鸣，使得总算是恢复过来的爷爷和奶奶，又再次倒落下来了。
加上，一句「阿一小子回来了吗？」，住在附近的老人家带着回礼前来问候了，但⋯⋯
他们，都目击到了。四肢趴着在发出娇声（？）的外国美女，以及在责罚她的「阿一小子」的身影。
无言转身就走是不用说的。从以前就认识阿一的近邻们，今後要怎麽对待阿一就显得很玩味了。
之後，总算是在月她们的说明下，爷爷和奶奶姑且是理解⋯⋯放弃思考，亦或是对阿一他们在逃避现实。
期间，香织的父亲打来的电话，以及被草蓆卷起来後以飞弹托走的缇奥像是毛毛虫一样爬回来的事，在这些黑暗面而使目击到爷爷灵魂都脱离了，不过，靠着月的魂魄魔法才得以幸免於难。
面对孙子的变化，以及孙媳妇被放飞的样子，就连始终表情都很僵硬的二人，也能在围在一起吃晚餐时相当和乐地在对话了。
就这样，经过许多事情後，面对和成为孙媳妇的女孩们是如何相遇感到很感兴趣的二人。月和希雅、缪，就在激烈辩论是怎样被救的了。
虽然经历过会使人大吃一惊的过程，即使如此可爱的孙子乐於助人，作为其结果而将想要在一起的人都带过来的事情理解下，爷爷和奶奶，这才高兴地在微笑了。
当然，有听到那些事理所当然就会很在意最後一人，和缇奥发生恋爱的开端。奶奶便以稳重的表情询问了。
阿一很焦急。希雅露出在注视着远方的眼神。而且，月还带着苦笑在耸着肩膀。就在阿一打算开口岔开话题时，菫就用乌龙面之鞭在妨碍着。
趁这样的空隙，缇奥就以很得意、想说什麽都不会害羞的表情说出来了，
「嗯。仔细听好了，御祖母殿。第一次和主人相遇时，那对妾身来说是人生和价值观改变的瞬间。因为，被直到体无完肤为止、相当沉重的殴打是第一次！」
「诶⋯⋯」
「嗯、嗯。到现在回想起来还很鲜明。那种闪闪发光的凶恶眼神。能使整身的骨头发出声响来的冲击。使妾身反覆地在吐血、发出叫声，但是主人还是会毫不留情地持续给予又踢又揍的暴行！」
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满脸通红的脸颊并且让身体扭动起来的同时，废材龙在诉说着重要的往事。
爷爷咳嗽不止，还从鼻孔喷出乌龙面。奶奶手上的筷子发出咔啦一声掉落下来。
阿一将迫近过来的乌龙面之鞭用天妇罗面衣的的指弹反弹回容器内的同时，开口准备要阻止缇奥。这时候，却遭到来自父亲的油炸物的直接攻击！
大块的炸物就像是口罩一样往阿一的嘴角一贴，彷佛就像是在用沾着氯仿的手帕要夺去意识的般有如连续剧中的反派角色一样，父亲剪住自己儿子的双臂把东西往嘴角那里在塞过去！
阿一虽然浮出青筋，发出「もがっ」的抗议声试图要摆脱愁，但这时母亲也加入到战局里面。不知从哪取出来外观是武器『不用选择地方哪边都能晒☆』这种名称的空间固定型晒衣绳，将丈夫和儿子都拘束起来。
虽说是一时，遭受过连神之使徒都能封印住的晒衣绳的拘束的阿一，便阻止不了太太的暴行！
「而且，那个给予妾身感到到一生都无法忘怀的一击⋯⋯」
爷爷和奶奶相互对视，同声连气地放下筷子，带着微笑一同在注视缇奥。那是，在面对世界终结之前，已经做好觉悟之人的表情⋯⋯
「对，主人，就朝满是疮痍的妾身的屁股，用了一根又粗又坚固的金属桩刺过来了！」
「『呜啊』」
爷爷和奶奶被蒙主恩召时──月使用了魂魄魔法！将露出笑容要升天的爷爷和奶奶给拉回来了！真不愧是，正妻。出色的絶技。
当然，阿一震怒了。到底，爷爷和奶奶要被蒙主恩召几次才甘愿啊？
於是缇奥的睡床决定好哦。就是院子里的树。只不过，坐着也好，倚靠着也好都不准。但是没问题。只是跟平时一样，变成结草虫而已。
顺便一提，经过一晚之後的现在，上午的某个时候，其他家人都上街去了。在缇奥所创造出来的都市传说的记忆逐渐缓和下来的同时，就出门前往祖父母所推荐的店家去吃晚餐了。
要多亏月的魂魄魔法十分活跃。当然，为了不引发凄惨的哀鸣，缇奥成了看家人员。姑且，原因也有出在阿一身上，为了不使缇奥爬着追过来便留下来做监视了。
现在，月在反覆地和祖父母互动，深化精神上的恢复和相互之间的。顺便，丈夫和妻子们的名誉也肯定能够恢复。真不愧是，正妻。真不愧是正妻。
「那麽，马上就要中午了，被吊了一整晚心情如何？」
「这个啊，相当多话想说的同时，在妾身看的到的位置被注视着对主人的爱，小裤裤在诉说着就快要到达极限了」
「⋯⋯不行啊。最近，就算被吊起来还是能正常地熟睡⋯⋯姑且，去找一下阿图尔先生商量一下吧」
面对在低声自语，且最近越来不会自重的变态，阿一无力地垂下肩膀来的同时，想起那个变态的祖父了。在许多阿一所认识恣意妄为的人之间，他算是为数不多值得尊敬的「大人」
连阿一在那样嘀咕的样子都没有注意到，缇奥就进入到脱线话题的轨道修正了。
「话说回来，有件很奇妙的事情哦，主人」
「嗯？我想这个世界没有比你还要更奇怪的存在⋯⋯然後？你看到了什麽？」
平白就遭到痛骂的缇奥收紧摇～晃地垂落下来的脚尖。还从嘴角吐露出「嗯哼」地这种奇怪的声音。
「唔、嗯。被主人放飞，在半山腰着陆之後，妾身，姑且为了要走出来就在应该是林道的坡道上滚落下来了」
「想法真大胆啊。真不愧是，以不屈不饶为卖点的黑龙」
顺便一提，如果当时，在滚落下来的同时，偶然之下，被人看见在在翻跟斗或是像陀螺一样高速在扭转的样子的话，无疑一定会大叫「啊，真实版的翻◯少女！」。虽然落下来的方式很惨，同时也会让人觉得滚落下来的姿势很有某种的艺术感。
「那个，啊。在途中平衡出了差错，脸部猛烈撞上粗大的数目就停下来呐」
「正常是会死的啊」
「什麽，那种程度，主人的进攻法还更是甜美呐。已经可以放心了」
「放什麽心啊。别说那种感觉我就像在嫉妬树木一样」
无视阿一的吐槽，缇奥像是在回想一样一边将视线往虚空放去一边继续在说话。一阵风吹过，结草虫的缇奥被吹拂的摇晃起来。
「然而，虽然妾身再次翻滚了起来，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突然感受到一股压迫感。彷佛，全身被以纯棉花裹起来，同时像是被拉过去一样，有着那种感觉」
「？　感觉到了吗？不见了吗？」
「不，後面还有哦。注意到了时，就试着往被拉过去的方向走过去一点呐。很巧妙地被隐藏在斜面的树木中，但是那里有的小洞。是树根和岩石做成的，人勉强可以通过的小洞。那是，只有像妾身这样的人才能冲下斜坡，想起来就是这时受到旁人注目的」
「嘿耶。嘛，这一带都还是很自然的乡下啊。山里面即使有那种地方也没什麽好不可思议⋯⋯不只这样而已吧？」
缇奥「嗯」的一声点头了。
从石墙的对面，突然有个小孩子探出头来。是附近邻居的小孩吧。听到有人在对话，或许因为好奇心才在窥伺的。当然，是目击到被吊起来的美女，以及在横躺在走廊上眺望着的男性之姿。
小孩子，静静地把脸缩回去了。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是幼年时期的不可思议的体验。
「那大概是雾吧。像是白色的雾一样，不过，却是从轻飘飘地从洞口冒出来的，只是，洞穴彷佛就像会呼吸一样会倒吸回去。或许是风的流动造成的，但即使如此会像那样局部性地产生出雾气这也很奇怪。也有莫名的压迫感，很不可思议吧？」
「确实、吧。那种现象，没听说过。会从洞穴里面冒出た白色的雾⋯⋯很在意啊」
「对吧？」
「那麽，结果，有没有确认到真相呢？」
面对阿一的提问，缇奥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说了。
「才打算要去确认不久，就失足滚落了！」
「啊啊，嗯，这样啊」
好像又再次变成翻◯少女了。（注：ロー◯ンガール是ローリンガール，动画片的旋转少女片名）
缇奥，很期待地让眼睛在放出光芒。
「如何，主人哟。一时之间大家都不会回来。我们二人，稍微来冒険一下吧？」
「冒険啊⋯⋯」
并不是展露出平时那种变态般的恍惚笑容。很纯粹，因为正好遇上很不可思议的事而想要和阿一一起出门缇奥才会投以明确又很开朗的笑容。阿一，一边看着那样的缇奥一边显露出略为在思考时，
「对了。不能一直这样子摆着一张臭脸。观看被吊起来的你也看到腻了，就来做个小小的冒険吧」
「唔、嗯！⋯⋯つ，明明把我吊起来的是主人⋯⋯会厌倦⋯⋯这样的主人。哈啊哈啊」
不知为何唧唧咕咕在嘟哝的同时缇奥在粗暴的喘着大气，阿一如往常般无视掉了。然後从涅盘像的状态下披露出单手空翻四圈这种洗练到很无意义的技术降落在院子里了。在着地的时候，有好好地穿上鞋子，并把夹克给穿好。
阿一在靠近缇奥後，就将绑住她的绳子解开，转过身去关好家里的门窗。
这时缇奥出声搭话了。
「主人啊。能不能帮妾身拿鞋子过来呢？」
阿一回过头，看着缇奥的脚。白皙滑嫩的赤脚，在扭扭捏捏着。这麽说起来，是在室内绑起来就这麽吊起来的た──回想起来阿一露出莞尔的微笑并回答了。
「有必要吗？」
「！？」
缇奥小姐，痉挛絶顶了。
明明等一下就要去山里面冒険，却是被「如你这样还会需要鞋子这种好东西吗？」给一问了。对变态龙可以说是致命性的一击。
⋯⋯不过，真正致命的一击是，说是这样麽最後还是把鞋子给拿来了，阿一亲自帮缇奥把鞋子穿上吧。
很谨慎，像是在对待易碎品一样，轻轻地──被这样子对待的缇奥，将平时的变态笑容给收起，就像一位很普通的女性一样，在害羞了。
「这上面吗？」
「嗯。喏您看呐。那个地方有妾身滑落下来的痕迹吧？肯定没错」
往缇奥所指过去的地方一瞥地望过去後，那里一一块直接被刨开来的痕迹。宛如，以脸部着地，就这麽滑垒所造成的迹证。
阿一若无其事地让视线恢复回来。那个地方伴随着着苍翠繁茂的树木和杂草，一大片的很陡的陡坡就蔓延开来。随着地点不同几乎可以称作是悬崖也不为过的斜面。
「这种地方啊，是不会被旁人看见的。缇奥，就拜托你前导了」
「了解呐。我们快点出发吧，主人。没有变迟钝吧，妾身的这双龙眼可是有看清楚的」
「很好。你才是，可别显露出让脚滑掉滑落下来的南看样子哦」
一句调侃。嘴角一扬露出无畏笑容来的缇奥，刹那，就翻起衣服的裙摆一口气跑起来了。
咚的一声，其实是让很轻的声音响起，下个瞬间就来到遥远的上方。
慢了一拍，阿一也跟着飞跃而上了。
只留下咚咚咚地轻声，二人仅靠着树木的根、凸出来的岩石，或是从树枝的这头往另一棵树的树枝像是杂技师一样飞跃而上。
缇奥看见一下子就追上来的阿一，在洒落出「呵呵」地高兴笑声後，便把速度更往上提升了。然而，稍微感到困扰一样在笑的同时，阿一也跟着将速度提升了。
从一旁来看的话，只会看见是用非常迅速无伦的速度在登山的黑影吧。如果，现场有目击者的话，这座山有天狗居住，并且产生出新的都市传说会成为是必然的。
成为现代的天狗，时而稍微偏离路线，时而爬上树上的同时，一段时间都用在玩乐的心态在往斜面上跑。
「嗯？好奇怪」
「怎麽了？」
一个大跳跃後啪答地着地，站定的缇奥在感到纳闷了。
阿一像是同样在感到纳闷时，缇奥就默默地悄然往阿一靠过去。随着那样的举动，使站立的位置稍微改变了。
阿一虽然感到很讶异，不过看见缇奥所指的地方後就不禁吐露出「噢喔」的声音来了。
「这是，天然的迷彩⋯⋯不，应该说是立体彩绘吧？」
「很出色的东西吗？因为只是稍微改变一下位置，就只能看见斜面而已。正因为是从这个角度，站在这个位置，才能发现到洞穴」
就如对话所说的那样，要非常靠近缇奥，而且阿一虽然要观察四周才会注意到有洞穴存在，不过，直到站在被缇奥引导的位置上之前，都不有注意那个地方有洞穴。
其原因，正是所谓的立体彩绘的东西。不在特定的位置上，在周遭的景色和絶妙的斜面是不会发现有隆起来的洞穴存在的。
感到佩服的同时，阿一再次向缇奥询问了。
「那麽，有什麽奇怪的地方吗？」
「哎呀，主人啊。说起来妾身是在斜面上滚落，会注意到这个地方的理由是什麽？」
「啊啊。微妙的压迫感和引诱力吗？　⋯⋯并没有感觉到什麽啊。好像也没有雾产生」
「没错呐。妾身现在也什麽都感觉不到。唉，难道是妾身的错觉吗⋯⋯」
缇奥发出呜嗯地声音在转动着脖子。阿一则靠近洞口往里面在窥伺。看来里面相当深的样子。
为了确认，阿一便回过头了。
「就竜人的感觉，是不可能那麽容易就产生错觉而忽视掉的。而且，好不容易才来冒険。这样的话，不深入进去，也确实无法就这麽回去吧？」
面对阿一那前去冒険的邀约般的话语，缇奥一句「然也」後就点头并高兴似的在摇晃着肩膀了。
「这里明明是连大迷宫或魔物都没有的世界，但总觉得却很雀跃」
「冒険不一定是在寻求危险。也有在探索未知。某种意义上，攻略大迷宫没办法就是在冒険。某种意思，这说不定是初次的冒険喔？」
「妾身和主人的第一次冒険吗？呵呵，这可会被月她们嫉妒的喏」
就在这次配合高兴到大笑开来的缇奥，阿一也在欢笑了。
「那麽出发吧。异世界的竜人」
「嗯，我们走吧。弑神的魔王殿」
在互开玩笑的同时还感到得意洋洋後，二人便扭身进到洞里面了。
⋯⋯
⋯⋯
⋯⋯
「⋯⋯主人啊。屁股卡住了。帮忙从里面拉一下」
「真、真不像话」
稍微耍帅过头，一深入近来，就使得丰满的竜人小屁屁，漂亮地卡在入口了。
往後退，像是在爬梯子一样扭动身体，但缇奥的丰满小屁屁却只是软Ｑ地在改变形状卡在入口进不来。
没办法，在叹气的同时，阿一往缇奥的脚一抓用力地在拖着。屁股很软Ｑ。还是进不来。
「可恶」
「啊啊。太粗暴的话，妾身的屁股会」
有点高兴的悲鸣在回荡着。阿一，更用力了。诱人的屁股像是在抵抗一样沙沙地在颤抖着。还没有一点进到里面来的迹象。
阿一「呼」地一声喘口气後，像是在「我要快点拉了」这样感到厌烦似的向缇奥提议了。
「⋯⋯缇奥。怎麽弄都弄不进来，没办法的话，扯掉下半身後，上半身进来就行了吧？」
「突然间就演起猎奇电影！？不可能的吧！即使妾身很喜欢疼痛，但那麽做会超过限度的啊！」
面对阿一那如魔王般残忍的提议，缇奥隐藏不了战栗感。阿一一边说「开玩笑地」，一边将手放在缇奥的大腿上。
「总之，这样下去都进不来的话⋯⋯就脱掉吧？」
「什麽？为什麽⋯⋯啊，收进宝物库内就好了吧。好没问题，放马过来！」
今天，缇奥的打扮是长裤的打扮。所以，如果将它往「宝物库Ⅱ」里面转移收纳起来的话，那部分的空间就会腾出来了。
阿一的手指嵌进「宝物库Ⅱ」的一瞬间发出了红色的光芒。这样一来，在下个瞬间，缇奥就会沦落为内裤全都露的痴女了。
「凉、凉飕飕的呐⋯⋯」
有点在感到不好意思，缇奥在让双脚上下摆动着。阿一用手把眼前丰满的大腿抱住的同时，再次拖起来了。
但是，缇奥的大屁股，意外地很顽强。
「没、没用啦。主、主人啊！屁股要脱皮了呐！」
「真是的，哪有这麽顽强的屁股啊」
骂出话来的阿一，因为硬拉的关系导致内裤勒得很紧，而变成就像一件丁字裤一样接着就瞪着那颗在颤抖的屁股了⋯
然後，没办法之下，连内裤都收进宝物库内了。
「⋯⋯主人啊。难道妾身，连最後的堡垒都失去了吗？」
「没办法啊。太碍事了」
洞穴的入口，有个下半身光溜溜的女人，就在那里。现在，如果身为公主的她被竜人之里的人们看见的话，肯定是会灵魂出窍的。
阿一，朝弥漫出一股哀愁又很有弹性的屁股，以及将它卡住的岩石接界处，使用从「宝物库Ⅱ」内中取出一根细长像是棒状的东西插进去了。
「嗯？有种凉凉的东西在妾身的屁股⋯⋯」
「把机械运作时所使用的机油倒进去。这样润滑後就会比较好拔了吧」
跟戒指拔不出来时会倒入清洁剂再拔是同样的发想。流出来的油就渗入到屁股和岩石的缝隙之间，接着就往缇奥的大腿流去。每每，缇奥都会一边哆嗦地在颤抖，还会吐露出像是在忍耐的声音。
充分地把油都注入好之後，阿一便心意已决拉起缇奥的脚了。
「噢！？变滑了！有反应了耶，主人！」
「好，在稍微一下下。加油，下半身光溜溜的龙！」
「哈啊！？　这种时候不忘要痛骂一顿⋯⋯真是可爱的主人！」
总觉得二人微妙在高涨起来。
不久，就在一声奇怪的声音下，缇奥那顽强的屁股就滑出来了。
然後，
「⋯⋯⋯⋯主人啊。就不能说点话呐」
「不会全都讲出来。我懂」
缇奥小姐，就连胸部也很顽强。
胸罩卷起来，在背部整个一览无遗的状态下，只是，这次换成巨大的双丘卡住了。总之，演变成阿一从缇奥的背後抱住在拉⋯⋯
「被主人紧紧抱着虽然让人觉得很幸福，但是，胸、胸部快要被撕裂开来了⋯⋯」
「唉。又要用同样的方法了啊」
「请更温柔一点」
就这样缇奥──全裸了。（注：缇奥是整个人卡在「１」字形隙缝上，重心的问题通常都会试着让下半身过去，才会以缇奥觉得只有屁股卡住）
在洞穴的下面，啪答地坐下来，脸颊微微地染红了。屁股和胸部，都因为油而黏糊糊的。
「在进行冒険之前就被剥到一丝不挂，还黏呼呼的竜人族所自豪的公主⋯⋯主人，老实说，你怎麽想？」
「感觉很悲哀」
如往常那样很不高兴，缇奥则飘散出哀愁一句「是啊」半笑地在表示同意。
阿一无言地将一条毛巾递过去了。
用它一边擦着身体的同时，缇奥从自己的「宝物库」内取出竜人族的传统服装──和洋合璧的服饰俐落地穿了起来。
「⋯⋯唔，主人。仔细想想，会卡住是岩石造成的吧？」
「嗯？是啊」
「那麽，应该能用链成吧？」
「⋯⋯」
阿一愣住了。缇奥也愣住了。在昏暗的洞穴内，阿一和缇奥相互在注视。
「来，缇奥。前方有未知在等待着！我们的冒険现在才要开始」
「喔、噢！是啊！现在才要开始呐！」
姑且，就先克服掉这种气氛比较重要。
以微妙的情绪，二人往洞穴的深处走去了。
走了一段时间後，洞穴内，意外地呈现出洞窟这种样子来了。越往里面走，越来越宽广。
「总觉得，很怀念啊」
「奥尔库司的事情吗？」
阿一自言自语的嘀咕，缇奥在察觉到之下询问起来。
「啊啊。虽然没有绿光石来的明亮，果然，洞窟对我来说就是奥尔库司啊」
「这麽说也对。是现在的主人的起始之地，而且──也是和重要之人的相遇之地」
总觉得缇奥用带有温柔的声音在赞成阿一。阿一一边用灯光照亮四周在前进的同时，一边用带有情感的眼神在看缇奥了。
「那样的相遇与主人连系起来，编织出和希雅的缘份，在连起妾身。要是，过程中缺少任何一项，切身就不会在这里了吧」
「怎麽会突然间，就讲起心平气和般的话来呀。会谈起假设性的话题真罕见。那是没有意义的假设吧？」
「是啊。确实是，没有意义呐。但是，去回顾那些事，妾身觉得现在的时间如同奇蹟般令人感到很幸福哦。有时，心平气和也不壊吧」
这样的话，还真是难以形容，然而缇奥显露出一道絶对不会令人感到厌恶的微笑。有一瞬间，阿一对缇奥的微笑，确实着迷了。
「噢？总觉得，主人哟。重新对妾身着迷了吗？　难道，有超越月的可能⋯⋯」
「不可能的哦」
阿一的即答产生了致命一击。废龙小姐倾吐出甘甜的声音。「要是平时就展露出刚才那样的笑容，不论怎麽看都会是一位出色的竜人族的公主啊」这样一句话後，阿一露出就乘载着遗憾的眼神在凝视缇奥了。
「或者说，你，把目标摆在超越月吧？」
「不是事到如今。没有目标就不是女人喔，也不妾身一个人。当然，不是要去打打杀杀，而是一边享乐一边追赶并超越过去，类似妻子之间认真地嬉戏呐」
「⋯⋯那种，香织就有想到了哦」
「呵呵，还差的远吧。大家，虽然都相互地重视着彼此，但还是会有自身的判断。一码归一码，呐。对女人来说，还是想要被当成『第一』呐，希望自己是爱上的男人的『唯一』。月也常常在说吧？　『不论何时，何地、多少次，都是在接受挑战』啊」
「原来如此」
自己好像「还差得很远」，阿一露出苦笑地同时在搔了搔脸颊。缇奥，明明平时就只是个变态，却偶尔也会对阿一说出像这种带有含蓄「会去意识到」的话语。本来的她思虑就相当深，那个，也是她的魅力之一。
阿一，变得想要开口向在微笑着的缇奥说些甚麽。
但是，在那之前，
「啊？」
「嗯？」
阿一和缇奥，同时让视线往周遭在巡视了。眼睛寄宿的敏锐起来的警戒心。
不知不觉，真的是不知不觉吧，阿一和缇奥的四周就出现雾了。是极薄的雾。但是，也在突然间，对这件事在这种洞窟深处发生很明显是很不自然的。
再怎麽说，在雾的异常事态下，现有有种感觉就得到了证明。
「原来如此。确实，是很微妙的压迫感，也感受到要往洞窟深处而去的诱惑力了」
「看样子，不是妾身的错觉。那麽，主人的魔眼石如何了呢？好歹不认为是魔法，不过，会是这个世界的神秘之一吗？」
「魔眼石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是，我不认为这是自然现象。看来，是真的发现罕见的事态了哦」
就连相互在这麽说的时候，压迫感和诱惑力也跟着越来越强。彷佛在加强不让二人逃走般的束缚力，同时要将人拉过去一样。
阿一，从「宝物库Ⅱ」内取之一台手掌大小的侦察机後，就往洞窟的深处放飞过去了。
通行无阻地在往深处前进的侦察机，因为和阿一共享视界所以知道里面的情况。
就这麽，在稍微前面一点的地方，
「っ。喂喂，真的假的啊」
「主人，怎麽了吗？」
阿一露出略为在乾笑的表情。看来是面对意料之外的是太，使阿一隐藏不了惊讶的样子。
对缇奥的提问，阿一没有把视线从洞窟的深处移开来就这麽回答了。
「侦察机被吞掉了」
「被呑掉？什麽意思？」
「就是那个意思。前方的空间，越往前走雾会越浓。共享的视界变成全白就连四周的一切都看不见。过没多久，和侦察机的连接就断开了」
「那是⋯⋯」
缇奥惊讶到倒吸了一口气。阿一的神器有多强大是很清楚不过的。虽说只是一台侦察机，但不可能那麽简单会和主人的连阶断开来的。
对缇奥的惊讶，阿一说出更会令人感到震惊的话语。
「不只如此。失去侦察机之前，有一瞬间⋯⋯看见云海了」
「云海，吗？等一下呐，主人。不是看见天空，而是看见『云海』吗？那也就是说──」
「啊啊，即使抬头仰望，洞窟的对面看到的也不该是那种景色。哈哈，难不成我们不是在洞窟里面吗？」
阿一和缇奥相互对望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
「哇！？」
「这是！？」
雾动起来了。不，就在如错觉那样的压迫感和诱惑感发生的同时，阿一和缇奥的四周雾的浓度一下子就增加了。
「啊啊，这下不妙了。缇奥。大概，这个洞窟是『天然的传送门』。这样下去我们就被扔到某个异世界了吗？」
「原来如此。『突然消失』的真相，或许就是这样的地方，或是现象也不一定吧」
阿一和缇奥一边脱口说出推测，同时转身要往进来的入口走去。
但是，看来突然消失，是没有那麽容易就逃的了的。
「啊，没办法了」
「嗯，靠感觉就很清楚了。──被抓住了呐」
在最後的那一句话中，阿一和缇奥的身影就被异常的白雾给包覆住了。
然後，几分钟後，雾才终於消散开来，那里已经没有二人的踪影了。
烦人的雾消散开来没多久阿一和缇奥，
「噢，真的是天空耶」
「从潜入洞窟到坠落，是怎样」
显露出抱着胳膊在思考着，超棒的，在一无所知的世界的天空自由地坠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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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在嗡嗡作响。像是在拍打一样的风压。抬头一看是一片鲜艳的苍天。灿烂地倾注而下的阳光。反射了阳光而发出白银光芒来的云海。
被那些所围绕，在空中有二道抱着胳膊在自由落体的人影。
「进来到洞窟後，我就面临自由落体的命运啊」
「唉。但是，至少比上次要落下上要更爽快一点吧？」
「心情会很好的天气啊～」
为了慎重起见，再一次。二人絶佳地在称赞，在安全绳及降落都没有的情况下在自由落体。
「总之，到云海的下面看看吧？」
「嗯。天气很不好的样子，不过，或许能知道这里是怎样的世界。因为在天空上面什麽都没有」
就在这麽说的时候，阿一和缇奥就冲进了云海内。
那一瞬间，受到了惊人的乱流和狂乱的雷电洗礼。看来这层云海，既不是乌云也不是雨云，而是超广范围的积雨云。没有漩涡的样貌的话就不是台风了。展望起覆盖起寂静的世界，不寻常的范围的暴风雨之云。
和轰鸣声一起纷纷落下来的雷电，像是在排除侵入者，往阿一和缇奥袭击过去。
刹那，阿一的体内放出了红色的电光。应该直击的雷光，彷佛就像是滑过阿一的体表一样偏移开来，往反方向飞去。
缇奥这边则是随着龙鳞硬化正常地承受下来。以一副清爽的表情，用再生魔法把衣服上的洞修复起来。
时间仅过了几秒。
忽然云的一部分往後方拉开来的同时，二人来到云海下面了。
途中，激烈的风雨毫不留情地在袭击二人。
「哇，真是可怕啊」
「该怎麽说⋯⋯这个世界，意外地要终结了吗？」
召唤出八架重力制御型多目的攻击机──克洛斯・威尔德，在自己与缇奥的四周展开正四方形结界的阿一，在结界内看见拍打在障壁表面雨水，不禁吐露出声音了。
会这样也是正常的。有如瀑布般往世界倾注而下的豪雨，怎麽看都像泥水般混浊。附着在皮肤上的雨水，将二人染成黑色。
缇奥用风魔法将雨水扫落，顺便还将自己和阿一身上湿掉的衣服复合起炎魔法吹出热风来的同时用高速弄乾，并且用什麽话都不用多说的声音在对异世界陈述感想了。
那道视线，再看着自己直到刚才被黑色的雨水给弄湿掉的手臂。那里，出现了无数的红色斑点。看来被黑色的雨所碰触到的地方引发出发炎的症状了。
当然，或许是这个地域特有的现象，但是至少，眼下的大海都是一片灰暗的颜色，起因在於阳光照射不下来是可以明白的。将大海染成那样，就是这场黑色的雨在倾注造成的。
而且，这麽大范围被污染掉的海洋，如果顺着海流流向世界去的话⋯⋯自然，可以想见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絶望感。
阿一，取出自己的智慧型手机，让一滴黑色的雨，滴落在萤幕上面了。於是，波纹就在萤幕上蔓延开来。读取画面显示了好几秒。
「果然，是未知的成分啊。托达斯的数据也好、地球的数据也好都没有。对人体的影响⋯⋯噢噢，缇奥的感想真的很准啊。看一下，这场雨，是具有会让细胞壊雨的效果哦」
「⋯⋯什麽。但是，所谓生物，就是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到最後都能找到能够适应的生存之道呐。有能够适应的生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而且，这场黑色的雨也一样，或许是地域限定」
「嘛，是吧。暂且，回到上面吧。虽然对我们没多大的效果也马上能治好，但即便如此这麽漆黑的世界很使人郁闷」
「肯定的」
阿一和缇奥，最後再一次，让视线往翻腾的黑色世界看去，就这麽展开结界再次冲入云海了。
穿过云海再次回到晴朗的苍穹之空。
「就神隠来看的话，是被放飞到相当难以生存的世界来啊」
「没错。怎麽办，主人哟。要回去吗？」
是否能回到地球，都没有感到疑问的缇奥在询问着。有「导越之罗针盘」和「水晶钥匙」的话，不论是在怎样的世界，都能够回到地球的。正因如此，在洞窟内被白雾呑没的时候，二人才完全没有慌张。
阿一，将视线看向在询问的缇奥。显露出「嗯～」地思考的样子後，反过来询问了。
「缇奥怎麽想？」
「⋯⋯应该是回去吧。稍微在附近的山里冒険，这样的级别都没了。如果是良好的世界还会考虑稍微去转一下⋯⋯⋯也有考虑到到月她们回来的时间，即使要冒険，姑且也要先回去一次将月她们一起带来呐」
缇奥，只有在一瞬间露出苦笑，接着就提倡慎重论了。确实，虽说随时都能回来，但明明是家人中的在看家的人却是跑去玩就有点玩过头了，再加上世界的现状很不稳定。
事实上缇奥的意见会让感觉的思虑得很深。
阿一，对那样的缇奥眯起了眼睛，再次显露出稍微稍微在思考的样子了。然後，是斟酌了缇奥的意见吧，一边露出苦笑一边说「是啊」在赞同的同时，就为了将「导越之罗针盘」取出，而发动『宝物库Ⅱ』了。
就在这时候，
「嗯？嗯嗯？　⋯⋯糟了。完蛋了，缇奥」
「嗯？怎麽了吗，主人」
面对尴尬地在抓着头的阿一，缇奥感到很纳闷。她的表情，在阿一接下来的话中，忽然就整个僵住了。
「罗针盘，忘记带来了」
突然在笑───的同时在说的「糟糕，麻烦了」的阿一，缇奥惊讶到张着嘴愣住了。
一拍、二拍。终於对阿一的话领会过来了，缇奥脸色一遍後就很狼狈似的开始在追问了。
「忘、忘忘、忘记了是怎麽一回事呐ゃ！？不是都放在宝物库里面吗！？」
「哎呀～。刚才，才想起来，稍早之前借给月还没有还回来。没注意到啦」
「搞毛啊──っ！！怎麽可以忘记那麽重要的事！」
「噢，被缇奥叱责啊⋯⋯真是新鲜的体验啊」
「哪是讲那种话的时候────！！怎麽办呐⋯⋯，回不去了吧」
面对阿一那种相当吊儿啷当的态度，缇奥无力地垂下肩膀了。就连对阿一发出怒吼这样的初体验都没有自觉的样子。
「嘛，别这麽慌张」
「为什麽呐。不能非常从容吧。有回去的线索吗？」
「虽然没有能回去的线索，反过来说如果有罗针盘的话就不需要特别焦急了吧？水晶钥匙我是有带着，但罗针盘如果能找到我的话就能反侦测了」
「⋯⋯原来如此。这麽被说起来，确实也没有理由要焦虑呢。为了找没有回来的妾身们，而如果月使用罗针盘的话，在那个时间点就能回去了。呼，抱歉啊，主人。让您看到丑态呐」
这麽一说便能理解不是很严重的事态，缇奥像是在感到不好意思一样让对自己的惊慌失措让眼睛闭起来了。
虽然没有注意到缇奥将视线移开了，但有看见在不好意思的阿一表情相当地温柔。与平时抖Ｓ全开在应对的阿一不同，显露出会让人确实会对爱情感到很温暖的表情。
而且，也因为是很罕见地察觉到缇奥在惊慌失措的理由。
缇奥并不是在对有可能会回不去在感到焦躁。因为在什麽都没有的地方，而只要靠意志就有能够穿越世界的男人就在眼前。那种疑惑，倒不如说是对阿一的侮辱。
因此，缇奥会浮现出焦躁的原因是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自己被带出来的情况下，而使月她们和阿一被分开来的这个事实。关於能够回去这件事没有疑虑。但是，问题在於那段时间。会有多久，造成阿一和月她们分开来呢，这样的事情上。
总而言之，对於阿一没有回来一事，会使月她们流露出担心。虽说有很结实的优点，会为了同伴而毫不犹豫地以身为盾，但这样子真的使缇奥惊慌失措了。
「嘛，云的下方虽然是世界末日般的感觉，不过，在空中相当不错。时机正好，这片云海有没有边际呢，有没有作为陆地的地方呢，来冒険吧，缇奥」
「是呐。嗯、嗯。来做吧！」
在感到不好意思的缇奥，在收到冒険再次开始的号令时，高兴地让那样的声音吐露出来了。表情也不言可喻。正是「一直保持这样下去，就不会有是否真的是竜人族的公主呢在感到怀疑的人了」而被吓一跳，这种会令人着迷般的笑容。
展开空中之旅後的不久，现在，缇奥变成了黑竜，而阿一则是骑乘在她的背上。
最初，阿一是用气流滑板，缇奥也只部分竜化显现出翅膀而已，之後就使用风魔法以人型在飞行，不过，阿一提出想要骑乘的请求了。
乘坐在竜背上在遥远的天上飞翔──只要是男人任谁都会憧憬的，虽然阿一屡屡都能实现，但一点都不会腻，一有机会就会像这样在骑缇奥。
『也好久没让主人乘着飞行了呐。回到地球後，就没有多少机会了』
「是啊。而且，不论是在托达斯或地球，基本上要飞行就只能在晚上啊。能在这麽晴朗的天空上飞，真是隔了好久了」
『想要的话随时都能飞吧？地球的天空虽然很不自由，但如果是现在的主人的话使用神器，不管什麽都做得到吧？』
「是没错啊。制造出电波干扰类或是迷彩类的神器就行了。不太想与空中自卫队缠斗啊」
捕捉风，描绘出优雅的曲线在云海之间飞行。流逝而过有如棉花糖般的云海之路，光这样就是一幅絶美的景色了。
云海，不只有平稳的陡坡，还会随着地点不同而产生出巨大的山，或是像刚才一样的云海峡谷。也如拱门状的云，也有彷佛就像是蜂拥而来的海浪般的云朵。确实，在空中就展现出在地上的壮阔了。
在重力控制的应用下，紧密地贴附在缇奥背上的阿一才不用担心会从竜背上掉下来。还因为有风压和空气专用的耳环型神器可以控制在身体的一米之内。所以，缇奥才能一点都不用担心，尽情地飞行。
从峡谷中急速爬升穿出，一边横滚翻一边穿出轻飘飘地飘浮着的云朵之间的缝隙。
钻过云之拱门，盘旋在如跳舞般的云山周围，从急速爬升到任其自由落下的急速下降。展开能将周围的云朵都吹散开来的翅膀，有如踏浪般飞翔在云的海浪中。
「开心吗？」
『嗯，非常开心！』
跟激烈的行动相反，阿一用平稳的声音在询问，回应而来的就如预料中那样的回答。还附带了一声咆哮。强而有力的同时，总觉得感受到心情很愉快的回响，就连阿一都发出爽快的笑声。
而，就在这时，彷佛就像是回应缇奥的咆哮一样，传来微弱的声响了。
「喔？缇奥，刚才⋯⋯」
『看来，第一位住民と──不对，是发现第一名生物呐。没有全灭真是太好了』
就连会降下能让生物的细胞壊死的黑雨的世界，都还有生物存在的样子。刚才也有敲响二人的鼓膜，将微微的声音放大後很明显是生物之声──这也就是，由大型生物所发出的咆哮。
阿一敲了敲背上的黑鳞後，缇奥就如正合我意一样来个急速回转了。
越过许多云山，迂回过最後一大片的积卷云。接着，在正前方的天空，看见彷佛就像是墨水垂落下来一样许多的黑点了。
『嚯⋯⋯连在这世界，都有妾身的同类啊』
「果然是幻想世界啊。嘛，会像竜人一样变成『人』的『竜』呢，还是说只是魔物就不知道了」
在苍穹上映照出的斑点逐渐在扩大。拥有和常人无法相比的视力的二人，清楚地看见牠的真实面貌了。
是竜。不是东洋蛇形的龙，是西洋的竜。其数量有十只左右。体色是灰色，身长二、三米左右。非常瘦。和缇奥的体型相比，可以说十分消瘦。有时，会发出像是在呼叫缇奥一样的咆啸，在看过其身影後，倒不如说比较像是在鸣叫的感觉。
转瞬之间为了去调查接进过来的小型竜有无知性，缇奥姑且就与之搭话了。
『汝等，听得懂我这边的话语吗？能够沟通吗？』
回应而来的是，嘎呜嘎呜嘎呜这种野兽般的叫声。在空中悬停着的缇奥四周，彷佛就像是在撒娇一样在转圈转起来──
「『『『『⋯⋯』』』』」
看了乘坐在背上的阿一二次。明显地看了二次。
阿一，朝着止住叫声在凝视自己的灰色竜群回以「啊？」一样的惊异视线。
随即，
「『『『『啾瓦！？』』』』」
灰色的竜们，显露出「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了！」这样子的反应，一哄而散都逃走了。其中有逃得太慌张而失去速度，掉队的竜。
其模样正有如，遭遇上怪物很可怜的牺牲者，或是有如遭遇上魔王的村民Ａ。
只靠着不变的野兽叫声，也没有会使用语言的样子，也就看不出具有高度知性了。但是，好几次往後回过头，拚命地在逃跑的模样，
──快逃啊，要快点逃走
──谁啊，谁来救我！！
──神啊！噢，神啊，请救救我
──我，不能死在这种地方
似乎能听见内心在发出这样的叫喊。
「⋯⋯⋯⋯缇奥」
『什、什麽事，主人』
面对很平静的声音，缇奥显得有些狼狈地在回答着。将脖子往後方看去，映照出阿一在遥望远方的模样。其侧脸，总觉得飘荡出一股哀愁。
「我，有那麽恐怖吗？」
『没、没有吧，不觉得会那样⋯⋯』
「但是，那模样不管怎麽看，感觉就像是恐怖电影中遭遇上杀人魔的被害者一样的感觉哦。我，明明又没有放出压迫感。而且，明明什麽都没做」
『是、是人，总会有不习惯的事务不是吗？试着朋友的感觉去接近，但却因为是没见过的生物而被吓了一跳吧，一定是这样』
「吓一跳，会因为那种感觉而拚命在逃吗？　⋯⋯最近，被说变圆滑了，虽然觉得稍微比较能适应在地球上的生活⋯⋯」
『主人哟，难得会显露出那种失落的样子，真的很容易刺激到母性的本能，暂且，先追上去吧？因为好不容易才发现到生物』
「⋯⋯是啊。就这麽办吧」
总觉得阿一的样子很沮丧，使得缇奥有些苦闷。
如果是在托达斯时的话，不如说是会冒出青筋拔枪射击的，会沮丧就在显示出本身正在适应地球的生活，这虽然是缇奥的感觉，不过，因为景象很罕见所以无法开口说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好不容易才遇上这个世界的变化而不想错过，才会敦促阿一去追踪。
翅膀一拍。缇奥开始像是在滑翔一样飞起来了。「没有追上来吧？已经没事了吧？」以这样子快速回过头的灰色的竜们，面对逼近过来的缇奥──正确来说是看见骑乘在背上的阿一时，吓得让身体在颤抖着。
当然，展现出比刚才还要拚命的模样在逃了。
「⋯⋯」
『啊～，主人？一定就是那样子哦。看不出具有正常的知性，是真真切切的野兽哦。所以，本能感受到主人的强大──』
缇奥的提出着在同情对方的补充。但是，那些话没有被听进耳里吧，没有反应的阿一，总觉得显露出来的沮丧的表情，开始有ㄧ些变化。
从沮丧的表情转变成带有恶意的眼神，渐渐地有些焦躁起来。然後──
「好吧。对方，如果对我是摆出这种角色的话，啊啊，非常好。不回应啊。库库库库」
『主、主人，都露出像是在对付妾身时那种抖Ｓ的表情了！？　快逃呐！汝等，快点逃走啊啊啊』
在缇奥的背上跋扈地站着，敞开双手像是在欢迎敌人一样摆出高傲姿态的魔王大人。嘴角裂开来有如新月般，眼睛如同将猎物逼到絶境的猎人一样在发出闪耀的光芒！
缇奥发出咆哮在催促灰色的竜们快点逃亡。因那声音儿一起转头过来的灰色的竜们──马上，就看见了。
「快啊，快逃啊！慢吞吞的话可是会被抓起来吃掉的喔喔喔喔」
用能在整个苍穹都响彻起来的音量在大喊的同时，可以看见魔王正喷出鲜红色的魔力了。
当然，灰色的竜们，不用说都是惊吓到不行。也更不用说在展开比刚才还要更拚命的逃跑了。从牠们的後面传来一阵「哈────哈哈哈哈！！」这种大笑声，在竜的眼睛里所看见在发光的东西是──肯定，不是心理作用吧。
阿一在化成魔王之後过了大概二十分钟。自己又多了一件黑历史了的阿一，就在缇奥的背上抱膝蹲坐时，遂而由缇奥提出『这次就偷偷来』这样的方针了。
『主人。别沮丧了，看一下前面』
「不管我，缇奥。我，对自己犯傻以及没有成长在感到厌恶。⋯⋯如果自己不稍微审视自己的话会变成跟远藤一样吧」
『一听那家伙时就感到很遗憾和愤怒⋯⋯不，是对意外地，同伴增加了在感到喜悦吗？嘛，比起那种事情，喏，差不多，该抬起头了。要是那些竜群拉开距离跟丢了就没意义罗？感觉，那样子会比较雀跃吧？』
「那种事情⋯⋯唉，的确远藤的事情一点都不重要⋯⋯⋯话说，看到什麽了──」
一边很轻松地在聊着某位存在感很稀薄的友人的批评，同时间阿一解开抱膝蹲坐抬起了视线。然後，在赶到无言的同时，不禁发出「噢」这种感动的声音来了。
在不引起反应下紧跟在灰色竜群的後面，来到中途就拉开距离不引起牠们的注意在跟踪，不过，看来好像到达牠们的住处了。
「天空之城拉◯塔啊」（注：リアルラピ◯タ的全名是リアルラピュタ。指的就是天空之城拉普塔）
『啊啊，那部名作啊⋯⋯的确，会让人联想到啊。对妾身而言会忆起神域这个地方』
云海从原本所在之处就没有断开一直绵延着。是一片一望无际的云海。或者说，说不定真的将整个世界都覆盖起来了。这样一来，地上的生物才会被致命的黑雨所侵犯，而迎来末日，竜会在何处收起翅膀呢──那个疑问的答案就在这里。
──天空上的浮游岛
没错，它就在云海之上，完全没有任何支撑在飘浮的大地碎片。大地的一部分就这麽像是反覆地遭到刨开来一样，有着露出来的土石，和在上面的绿色丰富的地面，浮游岛的中心有一座被很高大地树木所覆盖住的森林。大小约有五、六个东京巨蛋吧。
「在有竜出现的时间点上就认为是幻想世界了，但越来越有那种感觉」
『神域般的浮游岛，没有可以好好观察的时间。妾身，有点兴奋呐。主人哟，恐怕刚才的竜群也在这里，可以不惊动到牠们在边缘处降落吗？』
「啊啊，就拜托你了。我来施放一下『气息遮蔽』吧」
随着缇奥接近，中心处的森林就吵杂起来。树木仅只有稍微不自然的晃动，但是，马上就充满静谧。是竜群都藏身起来造成的吧。
一边感受那番气息，缇奥就在浮游岛的边缘降落了。不会让人感受到其庞大的身躯而轻飘飘又温柔地着地了。阿一从缇奥的背上跳下来，用自己的脚踩在绿色的大地上。
随即，缇奥就解除了竜化，站在阿一的身边。吵吵嚷嚷地，从森林所传来像是动摇一样的气息。
「外观是一般的杂草啊。大地的成分⋯⋯好像和地球及托达斯很相似⋯⋯嗯？」
阿一，蹲下来拔起一株草，以『矿物系监定』在分析大地的成份。然後，就发出「欧呀？」有注意到什麽一样让眼睛眨起来了。
「怎麽了呐？有混杂了什麽不可思议的成份吗？」
「与其说是不可思议的成份⋯⋯不如说混杂了很有印象的成份在里面。那个，好像也不是肥料，范围广又分散」
「有印象的成份？从语气上来看是托拉斯的，这个意思吗？」
「啊啊。是比砂子还要细小颗粒状的矿石。──【收束链成】」
只是阿一说得比看得还要快，就手掌向上一只手伸出去了。随即，将周围的矿物都收束起来，不需藉由手去触碰就能链成发动起链成师的奥义。
从阿一的周围喷出会闪闪发亮的沙子。那些宛如在宇宙中淌流着的大河般、像星星一样在闪耀接着就以阿一为中心形成漩涡，渐渐地集中在手掌上了。
在放出鲜红色的火花同时，步就被压缩链成产生出来的是，一小块在发出苍穹般光芒的宝石。
「这是⋯⋯彷佛就像是神结晶呐」
「啊啊。细节之处是有不同。好歹，在吸收魔力後，凝缩起来变成液态，这点是相同的」
具体来说，不具有神结晶那般的魔力持有量，就连生成可称作再生也不为过拥有回复效果的神水之力都没有。但是，能自行吸取魔力，而将它生成出营养丰富的液体这点，以及这一连串的工作循环效率，和神结晶生成出神水相比在速度上有无法比拟的快速。
将它撷取出来，透过『矿物系监定』和生成魔法及变成魔法，在放至附有高分析机能付的智慧型手机上才得到知的，然後在阿一的说明下缇奥说着「原来如此」并且用完全认同的表情在环视周围了。
「飘浮在空中的大地，甚至还有丰富的绿色植被啊。其原因就是，那个山寨的神结晶吧」
「似乎是这样。不过，大地会飘浮的原因就不得而知⋯⋯」
阿一站起来将视线往浮岛的中心看去。去那边调查一下吧。缇奥也点头同意，然而，就在要迈步前进时，
「嗯？自己出来了啊」
一头竜，从树的後方探出头了。盯～地在注视着缇奥。
阿一和缇奥面面相觑，暂且，就先静观一下。阿一全力展开『气息遮蔽』。还顺便，用铅笔尺寸的克洛斯・威尔德张开简易结界。没有使用防御用的神器，而是使用了利用空间魔法来折射光线的光学迷彩系遮蔽用的结界神器。强度并没有多强，姑且，因为也具有空间遮蔽的效果，所以也能防止散发出体臭。
灰色又体型娇小的竜，虽然一段时间都盯～地在看着缇奥，不过，缇奥没有动，还用平和的表情注视回去，让牠的警戒感降低了，接着就摇摇晃晃地从森林里出来了。
而在牠的後面，像是在说「喂，没问题吧？」「停下来！会死得喔！」一样，其他的竜群都从树木的後方探出了头。
「总觉得平静下来了～」
某种意思上，面对没办法说很可爱的竜群们的样貌，缇奥放松了脸颊。变得更加柔和了而才使对缇奥的氛围鼓起勇气了吧，打头阵的竜，稍微前进一下就站立不动，又再稍微前进一下又不动了反覆几次後，稍稍地在往缇奥接近着。（注：其实用小心翼翼就好了，不知为何作者就爱写的这麽复杂）
不久，来到缇奥附近的竜，将鼻尖往缇奥凑过来，哼哼地在闻味道了，然後，就摇摇晃晃地把脖子缩回去，感到很纳闷又再次将鼻子凑过来哼哼地在闻味道。
「嗯。看来，妾身是人，还是竜，在混乱中吧。如果是的话⋯⋯太好了，主人。看来，不是特别讨厌主人，而是这些孩子们在害怕『人』这种存在喔？」
『原来如此。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至少是有存在『人型』这种生物吧』
为了慎重起见，阿一为了不使牠感到害怕而以『念话』在回答。就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竜也还是一副担心害怕的样子，不过，明明是人但却有同族的味道在输给了对不可思议的存在所产生出来的好奇心下，纷纷都从森林里出来了。
眨眼间就被竜群包围起来的缇奥，更进一步朝一头将鼻子凑过来的竜，悄悄地伸出手了。竜虽然吓了一跳而缩起脖子，但缇奥就一直伸出着手静静在等待，於是就开始慢慢地接近过来。
终於，缇奥的手就碰触到竜的鼻尖了。然後，就这麽抚摸起来，让竜的眼睛眨起来，并且像是感到很舒服似的眼睛开始眯起来了。会发出咕噜噜噜这种稍微尖锐的鸣叫声，看样子是显示出在撒娇的样子。
朝缇奥的背上，像是也在诉说自己也要一样其他的竜也把鼻尖推了过来。感觉，从右边从左边，都有竜群的鼻尖在推压。
「都过来吧，你们。虽然算是竜族，不过，都是爱聚在一起撒娇的孩子吗？真是麻烦的你们」
缇奥噗哧地在笑的同时，还说了那样的话。不过，说是这麽说，但眼睛却寄宿着隐藏不了的慈爱心。依序在抚摸的同时，眯起眼睛放松脸颊的模样，非常有母爱。
被竜包围着，让平静下来的牠们在撒娇着的缇奥，也让阿一同样眯起眼睛了。明明平时是个大变态，本质却很深思熟虑，充满慈爱且既骄傲又高尚的人。正因如此，才是她缇奥・库拉鲁斯的魅力。
「嗯？总觉得有感受到一股火热的视线呐⋯⋯好了，主人哟。是妾身只理会这些孩子们，而使您在嫉妬吗？」
露出恶作剧般的微笑来的同时，缇奥正确地将视线投过来到用光学迷彩结界隐藏起来阿一那边。
阿一，因为看得入迷是事实，所以浮现出苦笑回答一句「大概吧」了。被回以意料外的肯定言语，使缇奥的脸颊微微地红了起来。好像有点高兴的样子。
缇奥像是在掩饰害羞一样，用些微的快语开口了。
「主人。现在这些孩子们的警戒心也变淡很多了，可以的话要不要摸看看呢？」
『这样啊。难得啊』
操作铅笔型的十字・领域，尽可能在身体附近的地方展开光学迷彩。因为气息遮蔽也全力在发动中，就可以伸手出去从死角去抚摸了吧。
阿一，慢慢地往竜靠近过去了。因为被缇奥抚摸而半睁着眼，即便现在稍微触摸一下也注意不到吧。
但是，似乎不能太过小看，野生的本能了。
「！？」
阿一伸手要过去摸的竜，突然，就当场急忙躲开了。那完全是在一瞬间，咻趴的一声速度相当快，又明显。
被注意到了吗？於是，当阿一一动都不动後，竜便「库噜？」一声纳闷地在环视四周了。看来，并非是注意到阿一，而是本能所采取的行动。
阿一试着往前进一步。竜则往後退一步。阿一前进は二歩。竜就後退二歩。阿一往牠後面迂回过去了。竜则维持着相对距离跟着迂回了。阿一和竜，像是有了一道看不见的墙一样，彼此就保持着一段距离在绕圈圈。
竜，搞不清楚自己为什麽会做出那样的举动，不断地在感到困惑。
「是、是本能，知道有讨厌的东西在吗？」
渐渐地变得有反抗的意识而察觉到阿一了吧，缇奥就嘀咕着那样的话来了。
阿一，尝试往其他的竜那边接近过去。其他的竜也一样，以自然的动作拉开距离了。不管去到哪里，就宛如相斥的磁石一样，竜群离阿一远远的。似乎没有注意到阿一的存在是确定的。也就是说，是以无意识在避开的。
阿一有点受伤了。露出远望的眼神在看着遥远的彼方。
但，就在这时，也许是偶然吧，一只竜用後脚往地面用力一抓。随之而来就使得尘土被刮起来，泼到阿一了。
那简直就像是，猫或狗，在对脏东西所做的⋯⋯（注：这二种动物在嗯完後都会踢沙子去盖住黄金）
「⋯⋯主、主人？」
「⋯⋯」
阿一没有回答。只是，露出了微笑。
突然间就进出了火花般的鲜红色的魔力。至今，竜群都忙着在向缇奥撒娇，没有注意到自己踩到地雷。
阿一就这麽挂着结界及气息遮蔽慢慢地走了起来，巧妙地操控抢占来到竜群的中心附近。
然後，在不知为何的情况就将视线看向突然间裂开来在自己的中心所产生出来的空白地带。
──准～备！准备完～～成！！
──来吧，各位，都准备好了没？
──要开始罗？
──还～～没，还～～～～～～～没⋯⋯魔王！（注：这是捉迷藏的梗）
消除掉结界，解开气息遮蔽。
显露出来的是喷发而出的鲜红色的魔力，还有嘻嘻嘻嘻嘻地在笑着的魔王大人。
结果应该不用说吧。
「『『『『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竜群充满惊愕的尖叫声响彻开来，在晴朗的天空回荡了。


◎008　提奥编　搞错世界观了
在飘浮於天空上的岛屿的一角，有个在三角座的魔王。
那就是阿一。
「明明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了⋯⋯」
黑褐色的背影、如死鱼般的眼神，还有完美的三角座。面对阿一就像体现画作「失落的人」，缇奥用被吓到的表情说起话来。
「唔」
唔的声音是很努力才挤出来的。面对那样的阿一，缇奥再次被吓到的同时也不由得笑出来了。明明平时应该是立场会倒过来的人，如果认识二人的谁在的话一定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看错了。
「那个啊，主人哟。差不多该恢复了。该去调查一下浮岛的原因吧？」
缇奥蹲在孤零零一个人的阿一身旁。像是在安慰一样，露出笑容在窥伺阿一的表情。阿一一瞥看见缇奥了。顺便，还一瞥回过头在眺望着背後。
在那里的是，好几头翻白眼昏过去的竜，以及凑着鼻子在闻牠们确认是否还安好的竜，而且，还有战战兢兢在注视着缇奥和阿一的竜群。昏厥组就不必多言了吧，魔王流一百零八条骚扰技之一「魔王并不在！」下成为祭品的竜。（注：いないいないまおう，是整人游戏的台词梗）
「先不用管我，去关心一下牠们吧。我啊，我这个跟傻瓜一样的存在，内心可是很亲切的啊」
「嘛，确实，相当不受欢迎呢」
「唔库。被废竜说那种话来⋯⋯郁闷啊。去死⋯⋯虽然做不到，但想去当家里蹲了」
「明明这句话使精神受到了伤害，但这是多自然的谩骂啊。嗯嗯」
缇奥红着脸颊扭扭捏捏起来了。
在背後闻着同伴们的竜都「喔呀？」地在感到困惑时，一拍後，叽哩呱啦开始吵闹起来。大吃一惊的其他竜们都回过头，同样地吵闹起来了。从翻白眼的竜嘴里，掉出软绵无力的舌头。⋯⋯这就像快要死掉之前的模样。
「只是，很罕见。主人会无拘无束到这种程度」
「唉，不能否定比起平时的情绪还要更高涨啊。这种，连个明确的目标也好、强大的敌人也好、同伴的性命也好都没有牵扯上的冒険是第一次」
「因为你是男孩子吧」
「这种事情你也是，无拘无束的不是吗」
「嗯。无法否定呢」
另外究竟，是为什麽舌头会软绵无力掉出来。再者其他的竜到底，都在一瞬间便醒过来了，还将前脚往空中一伸──啪的一声就失去力气了。
只要仔细去看人就会明白。刚才，从软绵无力以及啪一声的竜群出现一道像是热气一样摇摇晃晃在往天空升起的景象！牠们是在『魔王并不在』下受到惊讶而死的！
「唉，总而言之，我的丑态是秘密就拜托你罗？到底，被月她们知道的话会很丢脸和陷入自我厌恶，所以我可真的会变成活生生的家里蹲的」
阿一和缇奥约定共同秘密的同时在站起来後，便转过身答答地迈步了。前往的目的地是因为同伴的死而在哇哇叫地在吵闹着竜群的所在位置。
面对阿一的靠近活着的竜像是大吃一惊一样缩着身子，惊慌地逃走了。
「呼呼呼，二个人单独的秘密，相当不错呢。好吧。没有大人样的主人的身影，已在妾身的心里面了」
「拜托你罗？好了，你们，别给我随便死掉啊」
在和缇奥对话的同时，戴上充满浪漫的黑色手套的阿一，慢慢将手伸向空中，猛力一抓把什麽给抓住了。然後，就将祂就这麽往原本的竜的所在之处给硬塞了进去。
舌头软绵无力的竜到底开始微微地在痉挛着。像是在说「在鞭打屍体吗！？」一样，往上空去避难的竜群在发出鸣叫声了。
像是不在意，阿一对其他的竜们也同样，好像在空中抓住什麽後就给予掌打塞进去一样，把什麽给打进身体里了。
「尽管如此，在近距离仔细一看之後就更加明白了⋯⋯真是相当贫弱的身体啊。这些竜」
「嗯。对人会胆怯也好，被汚染的地上也好，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肯定是个食物不足活得很辛苦的世界呐」
一边在交谈着那些事情，阿一让红色的火花在黑色手套里的手奔窜着。发出劈哩劈哩声，让适当的电流缠绕在那只手上後，阿一还是一边正常地在对话一边漫不经心地就往舌头软绵无力的竜感觉应该有心臓位置的地方打过去了。
舌头软绵无力的竜微微地在抽动着。下个瞬间，那只竜就忽然睁开眼睛复活了！
阿一，洋溢着恰到好处的感觉，但是，其实是将被絶妙地调整过的『缠雷』给打进去，所以也对其他昇天而去的竜群施以电击。
顺便一提，手会往空中伸过去，是直接将灵魂──随着保护用神器黑色手套，猛力抓住就被上天召唤的竜群的魂魄使其返回肉体。
意外地被用粗暴的方式直接被复活过来的竜们，还是在看到阿一时会显露出惊吓过度在害怕着的样子。阿一「唉，没办法。自作自受啊」在嘀咕着的同时，姑且朝骨瘦如材竜群，将放在『宝物库Ⅱ』内保存着食物──肉给拿出来了。
拿出适当的份量就竜的脚下一丢。在被吓了一跳的同时，和阿一距离很近逃都逃不了的竜群，姑且，就将鼻子往脚边升起味道来的肉在闻着了。
很在意阿一。不如说，是很害怕。目光移开来的瞬间，或许很轻易就会被杀了⋯⋯
虽然是这麽想，但牠们的嘴角已经在溢出大量的口水。十秒都不到的时间内，视线往脚边在飘过来飘过去的了。
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等一下』，被下令等待要吃饭的小狗一样。
阿一露出苦笑。
「吓到你们一是我向你们道歉。明明是竜族，却骨瘦如柴也很可怜啊。放心吃吧」
这麽说之後，就连在上空盘旋窥伺情况的竜群们在内的生肉都放置了一定程度的份量，然後就这麽退开了。
竜群在面面相觑着。不会袭击过来吧？这麽好闻的东西是什麽呢？可以吃吧？好像传来这样的心声了。
飞起来的竜群，也以战战兢兢的模样降落下来了。然後，双眼充血在看着肉块的同时，就开始流出大量的口水。竜群相互看了看彼此。然後一瞥在看着阿一。
阿一在缇奥的旁边静静地伫立着。就在有着一身和自己相同的气息，不可思议的温柔，巨大的存在的旁边。
不久，一头竜像是忍耐不下去了一样就咬起肉的边边了。其他的竜群在「唔、喂。没问题吧？」地在注视下，一瞬间，愣住的竜，就在刹那，忽然睁大双眼往肉块突袭过去了。
「啾喔喔喔哇啊啊啊啊啊！」
不用说也能明白。那正是，感到喜悦的呐喊！在这个世上，居然还有这麽好吃的东西！仿佛，就是食物的珍宝～～啊！！这样的心声在回荡而来。
当然，其他的竜群也吃起来了。然後，也同样发出了感到喜悦的咆哮。
到底，是对很好吃在感到非常感动，而翻起白眼舌头软绵无力了。像是白色的热气一样的灵魂被上天召唤。阿一迅速地一抓，啪的一声打进去，劈哩劈哩地让牠们复活。竜又再次吃起肉来了。
「这些家伙，太容易死掉了吧。贫弱到不行」
「很想说，明明竜族⋯⋯却是难看到不行，不过，吃个肉会吃成这副模样还真是第一次看见喏。或许，都是吃生长在这种浮岛上的什麽果实吧。话又说回来，怎麽会刚好有准备那些肉呢？」
「这个啊。还记得，之前有举行烤肉趴吧？人数很多，就干尽十足地准备了许多的肉，就是当时剩下来的」
「嗯。等等呐，主人。好像，那时候所准备的肉，都是肉质相当不错的肉不是吗？印象中好像是某种品质的肉吧」
「啊。Ａ５等级的肉」
「⋯⋯第一次吃到那种，最高等级的肉啊。说不定就是这样才会升天的」
这麽说来，别把那种肉拿来当作野兽的饲料啊！这样的行为可是会收到来自生产者的震怒的。如果要辩解，除了保存食品外，就只有那种东西可以给竜群们去吃而已。对阿一来说，是有点感到可惜。
但是，某种意义上这种挥霍的行为，或许才会造就出这样的现状也不一定。
「嗯？　⋯⋯警戒心，稍微变淡了吧？」
没错，多少弥漫出「吃饱了！」这种感到满足氛围的竜群，多次在用视线偷瞄阿一这边。从那种眼神来看，可以感觉到直到刚才为止的恐惧心理都变淡了。现在，如果要说是哪一种心理的话那就是困惑感占比较多吧。
「⋯⋯或许是误打误撞吧？没想到，会害怕一个人到那种程度，居然用吃的就能改变心意」
「唔。这些孩子们单纯只是在感到不安吧。就像拿着点心叫他过来时会一溜烟跟上来的小孩一样」
野生的兽类，姑且不认为会有那麽容易就解开警戒心的。所以，才会给肉来赔不是⋯⋯却是变成这样，就连真的应该要去提防的人，竜群们说不定是感受到至今的差异才会温柔以应的。
面对那样的结果，等同於是在缩短竜群们的性命之举。因此，阿一便露出感到有点苦涩的表情了。
「反过来说，给个食物就能让警戒心变淡下来，或许是被逼入絶境⋯⋯」
阿一叹气了。然後，露出无言以对的表情後，就一口气改变态度了。
「抱歉啊。并没有打算玩弄你们⋯⋯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要对人更有戒心一点」
这麽一说时，就有一股『威压』释放开来──这时，
「『『『『嘎呜！？』』』』」
突然间，竜群们就慌张似的转过身，就往森林里一哄而散了。
「主人？」
「不，不是我哦。我还没有放出威压。是有在想，为什──」
缇奥向阿一，投以你做了什麽的这种在赶到疑问的表情，理所当然，却是否定的话语回应回来。就连阿一自己，也同样在对为什麽，竜群会突然逃跑在感到困惑。
但是，下个瞬间，就注意到原因而将话给止住了。如果是兔耳的听力好到不行的希雅，可能会和竜群一样，会在更早就注意，那个了吧。
「是什麽？有什麽在接近中？这声音⋯⋯以生物来看，这是什麽声音啊」
「嗯？妾身什麽都没有听见⋯⋯不，现在，听见呐。⋯⋯这是⋯⋯宛如是，马达的声音？」
「啊，啊啊。我听到的也是那种感觉⋯⋯」
微微地，叽叽叽叽这种声音在远方响彻起来。面对这种确定，就如缇奥所说的那样，很酷似马达发出的声音。没错，是机器发出的声音。因此，阿一才会感到困惑。
下着会污染世界的黑色之雨，有竜存在，更还有飘浮在空中的岛屿。在这种无疑就是幻想的世界里，为什麽响起酷似马达的声音呢，不过，声音却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接近了。作为前提的印象被推翻掉也是很正常的。
「尽管如此，这家伙是⋯⋯」
「好快！」
就在缇奥，接上阿一的话语的瞬间，伴随尖锐的声音，让那个东西显露出身影了。
在像是隐藏在天蓝色的天空中一样天蓝色中，有一具硬质如三角锥般的身体。尾部也搭载好几个细长型筒状的物体。那一共有五台。漂亮地描绘出三角形的对列後上便笔直地往浮岛这边冲过来了。
一瞬间就看见它飞越过阿一他们的头上，使阿一，
「为什麽会有战斗机！？」
大大地吐槽了。
没错，那些很明显就是战斗机。
「⋯⋯主人啊。看来妾身我们，是搞错世界观了呐。如果要说这里是哪里──应该是ＳＦ呐」
「怎麽会那麽混沌」
下着会污染地面的的黑色之噢，有竜存在，天空上漂浮着的岛屿，还有未来型式的战斗机在空中飞。
确实，这里是混沌的世界。
发出叽叽叽这种声音硬质的声音，异世界的战斗机在空中描绘出美丽曲线。五架为一队的它们，像是在观察浮岛上面的情况一样盘旋後，姑且，就保持出一段距离了。
「对方应该也看见这边了。要是能沟通交流就好了」
「总之，要尝试用念话进行交谈吗？」
阿一和缇奥悠哉地在相互讨论。在那样的二人的视线前方，有一架在盘旋的战斗机，不过，却意外地缠绕起奇怪的光芒来了。於是与其说是ＳＦ──不如说给人有种有如ＵＦＯ般存在感的战斗机，在通过森林的上方的一瞬间，就释放出如光的波纹般的东西了。
就连响彻起轰鸣声的同时，森林都没有被吹拂晃动起来。但是，它似乎确实有产生出效果。
叽叽叽
地，在耳边响起这种不同於马达声的硬质之音。
「っ，这是」
「是音波吗？」
不禁就使阿一和缇奥皱起脸来。缇奥，立刻就用风结界来防御了，但即使如此音波攻击还是带来头痛的感觉。
当然，对没有结界，耳朵比阿一和缇奥要好的竜群们来说是感觉相当痛苦的攻击吧。
「『『『库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发出有如悲鸣般的鸣叫声，竜群们一齐从森林飞出来了。
在陷入惊慌的情况下，稍微大意起来就要从浮岛离开。後续而来的战斗机，就往那个地方发射飞弹了。
以高速接近而来的飞弹，就在快要命中竜群们爆炸开来时，从那个地方有个像是网子的东西被发射出去了。
大大地张开来的网子，没有给予竜群们可以挣扎的机会就覆盖着。在空中，不会掉下来，就将停在空中的竜群们都拘束起来。彷佛，就像被关进在空中被产生出来的栅栏一样。
「是，在狩猎啊」
「⋯⋯嗯。要帮忙吗？」
没有发出责备的声音。只是单纯地问出疑问来。阿一露出了苦笑。
「如果是像渔夫，『我在钓鱼关你什麽事鱼啊！』地在妨碍的家伙，那他就只是个傻瓜。不对，倒不如说要妨碍渔夫工作的人才是壊蛋」
「确实。一点都不了解这个世界的妾身们，是不该随便出手的」
论点相当正确。虽然做了一点点的交流，但面对有如流浪狗般的反应的竜群们，要说完全没有留恋感是骗人的。只是，或许是为了养活家人，或者是在从事重要的工作，才会来狩猎竜群的，如果要问可能会对开战斗机的人们造成妨碍是否会顾忌的话，答案会是ＮＯ。
「但是，那个能停留在空中的网子，以及刚才的战斗机的发光现象及音波攻击也很令人在意。总觉得，从动力来看似乎和地球生产的不同⋯⋯或许，和这座岛屿能飘浮的原理是一样的吧？」
「不管怎样，也许都是难得能交谈的对象呐。不该放过。问题是，要怎麽，与他们交流呢，那麽⋯⋯要用念话是看看吗？」
「如果能理解我的语言，以及能口译的神器能发挥作用就好了」
就连二人在交谈时，从森林飞出来的絶大多数的竜都被囚禁起来了。很在意是要怎麽运送吧，在阿一的注目下，大大地盘旋一圈回来一架战斗机的机首就朝着阿一他们的方向而来时就明白了。
「噢，果然是注意到我们了啊。看来，好像是要与我们接触吧？」
「唔、嗯。那种感觉⋯⋯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呐」
缇奥的预感料中了。
就在咻地这种划破空气一样一瞬间的声音下，正当机首的下方忽然洒落出闪光来的瞬间──带有杀意的风就往二人袭击而来了。
是无须多言被发射出来的机炮吧。蕴藏惊人破壊力的子弹风暴，毫不留情地就往阿一和缇奥招呼过去。周遭的地面像是碎裂开来破裂一样整个被吹飞，扬起来的尘土掩盖住二人了。
战斗机像是什麽事都没有一样通过阿一他们的头顶，就这麽和同伴会合。已经，看都不看阿一他们。很清楚是被当成不值一提的存在。就像是割掉正好长在院子的一角很碍眼的杂草──这样的氛围。
「⋯⋯我要冷静一点。这里是异世界。无法用我们的常识来判断事物」
「⋯⋯那些家伙，无知可是很可怕的啊」
尘土被风吹起。现身出来的当然，就是无伤的阿一和缇奥了。四周都展开着克洛斯・威尔德的正四方形结界。就算用具有三十厘米的机枪的威力去扫射，打中时也不会产生丝毫裂痕出来的。
但是，在里面之人的心，是承受了那种无需多言的暴虐而使心情变得很微妙了吧。
抱着胳膊，额头上浮出青筋来的同时，即使如此阿一有如在说给自己听一样在压抑着愤怒的情绪。人在一旁的缇奥，则是在对坐在战斗机里面的人们投以战栗的目光。当然，他们并没有很强，却敢正面向弑神的对方在挑衅。
「这里是地上遭到污染的世界。那麽，有存在人类，即使大地飘浮在空中也是很重要的吧。当然，管理？保护应该就很严格。然而却有陌生的人类用沾满泥土的脚丫闯了进来。即使被毋需多言进行攻击也不会去抱怨。是吧，我。是呀，我」
「主、主人。妾身很明白你很火大，请不要再做自问自答了。总觉得，换个角度来看很恐怖呐」
阿一流抑制生气之术──就是自问自答。就旁人来看，会比正常发起飙来要更为恐怖专门在评断的技能。
在地球上，为了不要像在托达斯那样会多说无益就『全员即射杀』?，所以才会穿戴上新的忍耐技能。
在远处，看见无伤的阿一他们，总觉得吓了一大跳的战斗机飞行员，便再次，将机首对向这边来了。
阿一咳嗽了一声。就一边发动『念话』一边在呼吁停火。
『啊～，驾驶员先生、驾驶员先生。有听见吗？这边没有恶意。如果是非法入侵的话我们会在道歉後，马上离开的。所以，先谈──』
飞弹Ｃｏｍｉｎｇ！！毋须多言就碰～～～的一声！！
当然，阿一他们没有受伤。
『⋯⋯』
『住、住手呐！汝等，想死吗！？快点说句话啊！』
阿一嘀咕起来在发牢骚。「或许是不适用念话。不，也许是语言不通。交流首重就是耐心。对吧，我。是啊，我」地在自问自答。眼神非常沉着。
『拜托，听我说。我们──』
飞弹Ｃｏｍ～～～ｉｎｇ！！很好，碰～～～～！！
是飞弹的种类不一样吧，这次不只爆炸还附带爆炸的火焰。周遭都染成红莲。但是，在熊熊燃烧着的火焰中，二人还是无伤地伫立着。
缇奥淡然地一瞥看向阿一，但阿一的微笑已经是来到就快要发飙前的边缘接着就只说了「已经不想看见了！」这样的话来後就用双手捂住整张脸了。
只是，小看这次的阿一也很让人困扰。地球上的日本因为是一个很相信法律和秩序的故郷所以为了顺利生活下去，就不能使用暴力、要会忍耐及有耐心、并且还要身披交流能力和财力等不同的能力於身来努力地度过每一天。
就算稍微被机枪扫射、被飞弹击中都不能生气！
⋯⋯来自竜群，「那，你刚才就有生气了吧！？」好像这样子在吐槽了。
『驾驶员先生，我们──』
阿一再次，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呼吁。於是，终於有反应了。不过，那个反应，并不是『回应』，而是完全无视掉阿一。
『呿，怎麽办啊。没想到连与飞空艇相等的护盾装置都有吗？』
『汉斯先生，那个不是吧？因为空战飞机大小的必要装置，没看到啊』
『是超文明之物的持有者吗？　⋯⋯好想要啊』
『难道，现在这个时代的探索者啊。话说回来，我有看到喔。那个女的。打扮虽然很奇怪，不过，却是非常漂亮的上等货耶？呐，汉斯先生？总觉得那家伙一直在呼喊，降落下去杀了那个男的，然後我就能得到那个女人了。之前的女人已经没办法用了。能成为我的新宠物喔』
看来，都是一群没有价值的家伙。同时，好像以为己方的对话都没有泄漏出去的样子。或许，是深信阿一的通信方式都是自己已知的方法，似乎也没有听到有能频率（？）的东西。
阿一无言了。只是，微笑的表情正逐渐褪色中。
其中，针对发言要杀掉阿一并想要将缇奥当成宠物的男人，以及被叫做汉斯像是领队的男人，
『嗯？确实，对那个强度很异常的护盾很在意啊。⋯⋯好吧。姑且，就降落下去套出情报。之後就杀了男的──女人就是我的了』
『什麽！？不是那样吧！』
『别吵。我不用会给你的』
『啊～啊，没办法啊～』
持续在讲着玩笑般的对话。盘旋，将机首对象阿一他们五架战斗机──如果就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叫做空战机吧──，降低速度和高度过来了。至今都还响彻着听得一清二楚的念话，都是在谈是要怎麽杀了阿一，以及要怎麽凌辱缇奥这样的内容。
「⋯⋯唉，一群**。杠上没有必要去杠上的怪物。真是自作自受呐」
缇奥的话语正在嘀咕着。
空战机接近而来。竜群就在网子里面窥伺着这边。
刹那，阿一的身影就消失。
然後，空战机的驾驶员们，特别是作为一号机带头在飞行的汉斯，在怀疑自己的眼睛了。
『没有必要降落。我，会把你们都击落到地狱去的』
脑海里响彻着平坦的声音。同时，眼前飞入了不可能会出现的景象。
有个人影正用单手拿着一具巨桩般被填充好的巨大兵器，跳跃到正在飞行中的空战机的驾驶舱前方，撒落出鲜红色的火花。
「诶？啊？什麽──」
那成了，叫做汉斯的男人最後所说出来的话了。
『那⋯⋯是，什麽啊』
『刚才，发生什麽事情了！？』
『怎麽了！？』
『可恶，真的是某种超文明的东西吗！？』
响彻出在感到恐慌的声音。
他们都目击到的东西。
那就是，活生生跳跃了几百米高的男人，单手拿着不可能是人有办法拿着动的兵器，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就在一号机炸碎开来的瞬间。
七零八落在散落着的一号机残骸，以及血肉之雨在往地面上倾注，一根黑色的巨桩就如同是墓碑般矗立在浮岛上了。
一边咒骂，一边急速回转的他们，又目睹非常识的景象了。
纷纷往自己飞过来的巨桩弹幕，这样的景象。
『散、散开！』
是二号机吗？立刻就发出号令，但为时已晚，一架遭到巨桩直击在空中化成废料了。
『可恶啊，你这家伙，我絶对要杀了你──』
无言了。瞪大着眼睛。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方在空中，一边扩展鲜红色的波纹一边悠然地在伫立，并且打出巨桩般的兵器──没有拿着荷电粒子炮的另外一只手，又再次出现了一具巨大的兵器。
被扛在肩上的它叫做──阿格尼・奥尔冈。地对空最能发挥出威力的兵器。
刹那间，无数的飞弹就被发射出来。
吐露出咒骂的男人，虽然发出不成声的悲鸣在操控着，要如何避开像是在包围一样而来的五十枚飞弹呢。当然，末路早就决定好了。
在空中，又出现了一朵。爆炸开来的花朵绽放了。
『撤退！撤退啦！』
『怪、怪物啊』
展现出要比起地球所生产的战斗机，还要更为优秀的机动性在调头的剩下二架空战机，用最大航速一口气脱离战斗空域了。
那种速度果然很出色，一个一呼吸的时间里就变成有如豆粒了。
阿一无言将荷电粒子炮和阿格尼・奥尔冈给收纳起来後，就取出替代的兵器了。
──对物用狙击炮　修拉简・Ａ・Ａ（注：Ａ・Ａ，这个是大口径高射炮的意思）
透过狙击镜，映照出逃到远方空中去的空战机了。
『得好好教训一下吧？就参考一下地狱吧』
这麽在嘀咕的同时，就扣下板机了。即使拥有非常优异速度的空战机，也应该敌不过被电磁加速过的子弹的速度。一架从机体的後方到前方一口气就遭到贯穿，宛如就像是被竹签给穿过一样，就这麽消失在云海里了。
把修拉简・Ａ・Ａ扛在肩膀上的阿一，在呼叫缇奥。
「缇奥。从後面追上去罗。歼灭──不能这样，看来似乎回到同伴的所在之处吧。要慢慢地，让他们将这个世界的事情都说给我们听」
「啊啊，嗯，不是那样吧」
一边在看着阿一用圆月轮斩碎捉住竜群们的网子，缇奥苦笑着的同时竜化了。
然後，阿一便骑到背上，用惊人的素地开始在空中飞行。
「主人哟，谢谢你喏」
「⋯⋯什麽事？」
缇奥没有回答。是阿一也很清楚的事情。被说要把自己当成宠物的事情而显露出生气的模样感到高兴，就是这件事。
取而代之，就加速到比平时还要快在飞翔，比什麽都还更强烈地在说明着。
「好了。那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人类的标准吧。有没有与它有不同的呢，就让我见识一下吧」
「放把火就结束了吧⋯⋯」
好久没看见了，敌人就在眼前使阿一的眼睛在发出光芒，就连在感到有点兴奋的同时，面对一开始就惹怒魔王很没品的异世界住民，使缇奥微微地感到有点可怜了。


◎009　提奥编　不需要旁观者
用可以将声音弃置在现场的速度，近未来型的异世界战斗机在空中疾驰着。
像是什麽都能甩开来一样在高耸的云杉中以精湛的回转来迂回，从些微的减速状态下一鼓作气加速起来。机身後方的喷嘴，、正发出闪闪发亮的银白色粒子──它正爆炸性地在增强中。
伴随着冲击声，空战机再次冲进音速世界。透过冲击波就将四周的云给吹飞开来。不知道停止加速是何物，速度上轻轻松松就已经越过２马赫了吧。
『ＷＯＷＷＷＷＷ。真是够快的。不愧是，战斗机！被甩开了了了了了』
慢了一拍，一头露出拚命模样的黑竜穿过云山现身了。漩涡般的黑色之风在缇奥的四周被展开。就旁人来看，看起来就会像是漆黑的龙卷在以水平的方式飞行吧。
缇奥的飞行术极力去减少空气阻力，并且还以螺旋状来收拢风势转换为推进力去实现超高速飞行。即使去看长寿的竜人族历史，也不存在能达到音速领域之人。
因此，就算是冲入到未知领域，反倒还维持更加快速的速度在飞行，正是在常识之外。只有藉由昇华魔法这种神代魔法，以及神器的辅助下才能实现出来的神技。当然，那部分既纤细又强韧本领，也应该说是缇奥自身所絶技。
在托达斯内，历史上速度最快的生物肯定莫过於缇奥了。但是，即便如此面对刚才持续在加速着的空战机，正逐渐被甩开来却也是事实。总算，在背上的阿一使用狙击来威吓下，虽然屡次都会中招而采取回避行动，但⋯⋯
『嗯嗯～，威胁差不多快到极限了吧。好像开始注意到没有会被打中的感觉了』
『是啊。面对战斗机的对手，在纯粹比赛速度下可以赢是很明白的，但⋯⋯一旦，像这样被拉开还是会感到很不甘心的呐』
『不，用音速的二倍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行，特别是在重装甲、高火力的生物这方面上已经是噩梦了吧？你也十分，超脱於生物的范围了哦』
『能被夸张真是开心，但这点才不是理由吧』
一边在看着在远处已经成了豆粒般的空战机，缇奥「姆」的一声像是很不满似的在碎碎念。
看见那样的缇奥，一拍後，总觉得在想什麽一样在转动脖子的阿一，随即，就弯起嘴角笑了──并将某样东西给拿出来了。
黑色、细细、长长、整体很柔软──
『上吧，缇奥。展现一下我们的配合度吧』
『嗯？到底要做什麽──欧，这、这是！？』
面对阿一的话语，一瞥回过头来在看着的缇奥，猛然就睁大双眼发出半分惊愕半分欢喜的声音了。
她的视线前方有着某样东西。那个现在正被挥动着。
──打黑鞭ver2.１　『这不是武器。专用品』
是谁专用的呢想也知道。
『ＯＫ，缇奥！直到天空的彼端！』
黑色的鞭子被挥落下来，噗咻一声划开风，灵巧地就往正後方飞去後就发出啪的一声很响亮的声音了。
『阿───！！怎麽阿阿阿阿阿。这、这种久违的感觉』
『怎麽啦缇奥！你应该不止这种程度吧！』
再次，唰啪的一声！大大地迂回回来的鞭子前端，咚啪，就打在缇奥的屁股上了。
『来了来了来啦！涌现出力量呐！再多一点！再多打一点妾身的屁股呀！这样的话妾身，就会有更想去做的感觉！』
『说得好！那才是稀世的变态竜！更多的要来罗！』
『放马过───来！！』
缇奥的眼睛泪眼汪汪地很湿润。哈哈地在吐露着热气。身体则欢喜地在颤抖，缠绕着的黑色龙卷加速度则急遽地在增加起来！透过特殊技能『痛觉转换』，会随着被主人给予的奖励而给予缇奥力量！速度没有极限地在往上提升了！
变成豆粒的空战机，变成拇指般的大小了！
『再来！妾身的小屁屁，还要再多一点的虐待！』
发出噗咻噗咻的风切声後，像是在回应那份恳求一样啪、啪、唰啪地在响彻着鞭打声。随着能透过黑鳞，直接给予内部絶妙痛苦的专用神器，废竜小姐状态变得超棒的了！
前方的空战机一瞬间产生摇晃了。
以为能从肉身就能破壊掉空战机这种无法理解的怪物手上逃走保住小命的，但接下来却看见完全没见过的雄壮黑竜，还缠绕着漆黑的龙卷追赶而来。牠也同样如同是音速，闪光般的炮击。
到底有好几次，因为惊愕导致操控失去操縦而减速下来了⋯⋯
在飞机的上方的，像是从空中降下来一样用庄严的声音，『快打妾身的小屁屁阿阿阿阿阿』这种兴奋交杂的变态雄叫声传达而来了。
驾驶员混乱了！不知不觉就满脸是泪！已经，无法理解现实了！
「杂货店４。我相信你！能，带领我离开这场噩梦！」
用恳求般的声音，在呼唤着爱机──杂货店４的驾驶员。不具有意识的机体，理所当然，以沉默来回应，但随着往脚踏板一踩，其性能以来到极限为止在挥发着。
以单纯的直线速度来说，在操作手册上，空战机是拥有最高４・４马赫的规格的超高速。能够弃置掉像是炸开空气般的爆炸声，正是化成了一颗流行在空中疾驰。
它的後面，恰好有追上来的废竜小姐！乘坐在牠背上的饲主正在兴头上挥舞着「这只专用」！天空响彻着欢喜的咆哮！缇奥・库拉鲁斯，凌驾於现代化战机了！
『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稍微被拉开来了哦！屁股用点力啊！你这只废竜』
『啊咿咿咿咿咿咿咿！能行！妾身，能通往天空的彼端的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
「是弄怎样啦。不要过来啊。谁来谁来叫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天空是蓝色的。风很凉爽，云海很美丽。
在那样壮阔的自然中，三个人各有三种不同的呐喊声⋯⋯
正是，混沌。
在苍穹的天空上暂时都在洒落着混沌，
『库嘶⋯⋯』
「别哭了啦，缇奥。这可是新记録耶？肯定是历史上最快的生物。你很厉害哦。在各方面的意义上」
哭哭啼啼用正常速度在飞行的缇奥，以及在安慰她的阿一。
『真是令人懊悔，真是令人遗憾』
「好啦，别再哭了。你很厉害哦」
都让人认不出来直到刚才都还在一边大笑如暴风雨般露出一副在鞭打着的阿一，现在却流露出温柔的表情。在抚摸着，缇奥那艳丽的黑鳞。
面对鞭打带来的余韵，缇奥收回了懊悔的眼泪後，就显露出有些高兴的氛围同时，接着就说「那⋯⋯」
『难得可以交流的对象逃走了。这下该怎麽办呐，主人哟』
「嗯～，是啊。虽然回到刚才的浮岛上去调查岛屿能漂浮的原因也可以，但都已经飞了相当远了啊。就这样，往那家伙飞走的方向过去，会比较妥当吧」
『嘛，原本，就不是很安稳的冒険，妾身为所谓哦』
一边在说着这些话的同时，二人持续飞行在追逐不知道逃往何处去的对象。
偶尔，阿一会「往那边去吧」，或是「往那朵云的方向过去吧」，微妙地在改变前进的方向。缇奥，「已经没有要去追的意思了吗？」在感到困惑的同时，在没有特别要去反对的理由下就持续照着指示在飞行了。
就这样，持续飞行了半天了吧。
途中，有发现许多的浮岛，同时在一成不变的景色中前进，来到太阳开始往云海的另一端沉没下去的时候了。
在染成茜色的美丽世界里，出现那个了。
「嘿耶。这个相当大啊。会是母舰吗？」
『⋯⋯那家伙一定有所属。嘛，方位角、距离，都没有弄错呐』
「噢。那就没错了吧」
一瞬间，缇奥用难以言语的眼神看向阿一，但又马上振作起来在询问「怎麽办？」了。
阿一显露出在思考的模样同时，在注视着视线的前方。
在橘色的阳光照耀下有一艘会令人感到木然在发出铁灰色光芒的大型飞行船舰。形状，可以说跟地球的飞船很相似。橄榄球状扁扁胖胖的形状。从是金属制这点来看，大体上是不适合飞行的造型，不过，稳定性从远处看去也确实是有的。背後一边在喷出闪闪发光的银白色粒子，一边用相当快的速度在飞行。
大小，以地球的说法约有二艘航空母舰那麽大吧。仔细一看，外部还附有无数的筒状凸起物。或许，是舰载兵器吧。无数的正方形小舱门，一定是搭载了飞弹或是其他什麽的兵器。
越来越有ＳＦ的味道了──这麽想的同，阿一决定好方针了。
「好，从纯幻想转变成半ＳＦ了。我们，也从冒険者转职变成间谍吧」
『唔、嗯？也就是说，要潜入吗？』
「啊啊，总觉得心里很雀跃啊。缇奥，解除竜化。将隠形系的神器威力全开，要潜入那艘在洋溢冒険味道的空母舰──歌利◯罗」（注：ゴリア◯，是ゴリアテ/Golyat。NETA自天空之城的那艘战舰）
『那个临时的称呼，就像是在讲述那艘船的命运呐⋯⋯和某铁达◯先生所竖起的沉默之旗很像呢』
这麽说的同，啪的一声发出光芒解开竜化的缇奥，用以部分竜化现出翅膀在滞空了。阿一，也从「宝物库Ⅱ」内取出气流滑板来乘坐，接着就启动铅笔型・克洛斯・威尔德展开隠形结界。
「那些家伙，有办法识破我们的隐形技术吗⋯⋯凡事都要尝试一下」
「如果暴露了该怎麽办呐？」
「当然，就是和平地对话。我可是善良到可以当典范的日本人啊。如果搞出刚才的做法，虽说是可以放过他们的小命，但还是会构筑出友好关系吧」
「主人啊，那是玩笑话吧？是用严肃的表情，泰然的声音，在开玩笑吧？是这样子吗？」
阿一先生没有回答。因为遵循传统的日本好男儿是很沉默的！
在没有声音，从旁边来看也没有踪迹，并且就连热能的侦测也感应不到的状态下，二人灵敏～～地从空母舰的後方接近过去了。越靠越近时，更有很巨大的实感。
来到空母舰上的二人将气流滑板和翅膀解除掉後，就在巨大的甲板边缘着陆了。
「⋯⋯没见过的金属，并不具有什麽特殊效果啊。大概是一般的金属吧」
「金属这种东西是不会有能浮游的效果吧」
在光滑的甲板上单膝跪地一只手贴在地板上的阿一在嘀咕着。缇奥则是在警戒四周但一个人影都没有。在中央部分，有个像是船舰的司令室般凸出来的地方，可以看见挡风玻璃的另一端有人影在走动。那里真的是司令室吗，还是只是观景台呢无法判别出来。
「主人哟。虽说有不可视结界，长时间待在这麽宽广的地方怎样都无法冷静下来。那边看上去也有个像是入口的东西，要不要过去那边呢？」
「是啊。虽然材质有很多值得在意的地方⋯⋯算了，就取点样本好了」
说出那种话来後，阿一顺手把扶手给切下来放进「宝物库Ⅱ」内了。很像入口的门进去走了大约十米左右时，空母舰的甲板就像是被虫蛀一样有一部分是凹凸不平的。
是很自然地就去损壊物品并进行偷窃行为了吧。警察先生，就是这个魔王。
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缇奥从自己背後传来的惊讶的视线呢，明明应该是潜入而已却一点都没有要躲藏之意阿一急急忙忙地就在甲板上前进，来到通往内部门前了。为了不让气压落差的警报声响起而将整个们用结界覆盖住的同时，碰触到门的手在调查是否有设置奇怪的装置。
然後，使用链成将门弄出一个洞来後，又再次擅自踏进里面了。缇奥跟在後面，再次以链成来使门恢复原状。对上链程师，钥匙是没意义的。
「总而言之，潜入成功了」
「好奇怪。这和妾身所知知潜入不同呐」
特别是警报声没有响起，阿一感到很满意似的点头了。缇奥则是面露出很微妙的表情。
二人一边在寻找四周的气息一边往前一步步在前进。前进在金属制的光滑通道上。然而到处，都有因阿一的手而被刨掉的地方。那简直就像，一边悠闲地在行走一边用铜板在刮路旁的车子一样。总觉得是性质很恶劣的恶作剧（？）啊。
「动力来源，恐怕是在船体的後方吧。另外，那个最高的地方，应该就是观景台或司令室吧」
「那个闪闪发光的粒子，是使岛屿能够浮起来的因素之一吧。那麽，要先去探索船体的後面吗？」
对缇奥的建议，阿一在稍微考虑一下後就同意了。
「好吧。对那个做了壊事还在逍遥法外的家伙，很想要快点让他刻划下後悔的话语，不过，这艘船内部已经都知道了，摆在最後处理也可以」
「⋯⋯这样呐」
二人悠哉地往船体後方前进中。与巨大的船体相反，里面的通道很出人意外地不宽。成年人三个人，并排就会觉得很挤的程度。
当然，很常会遇上船员。
用气息感知在碰到前就能知道对方所在位置的阿一他们，不用特别注意，就继续往前进了。
在狭窄的走道上也会出现要闪躲小集团的情况，这时就会跳上天花板用手刀将手指插在天花板上，就这麽攀附在天花板通过，或是适当地链成墙壁创造出空隙，然後把身体塞在那里面走做去。
感觉正是，某个地方来的间谍。阿一的表情就像回到童年一样显得很开心。
顺便一提，在攀在天花板之时，阿一会因为处在抱着缇奥的状态而变成人体吊床，在钻进墙壁上的间隙时，阿一会以紧抱着缇奥的状态来通过，所以使缇奥高兴到在害羞，事实上也是高兴的不得了。
「看来，这是个很一板一眼的国家喏。是因为他们都是军人吗。虽然道德度很低，不过，很顺从指挥命令系统呐」
「啊啊。很明确是有分出阶级与上下关系的军队。能派出这种远征般的规模，所属的国家应该也有其相应的规模吧」
穿着配色不同一致性服装的船员们，从说出来的对话，并且，就他们装备着的武器种类明显是铳，连这个都被一致性管理来看，二人才会这麽推测的。（注：铳，就是手枪跟步枪的总称。我翻译都会用这个字来形容现代化兵器，避免撞字）
一边在做这样在对话，一边在尽情享受当间谍的乐趣的同时，潜过了几扇门，穿过好几间大厅，下了好几层的阶梯，来到最下层後面的一条格外之宽的通路时，鼻子就突然闻到不好闻的味道了。
阿一和缇奥，对这种异臭有印象，於是相互看了一眼後，就像被吸引了一样去寻找气味的来源了。
听见通道转角的对面传来有人在对话的声音。於是二人就在转角边露出脸来窥伺了。
「喂，有听说吗？杂货店队那些家伙，除了希格斯外都全灭了」
「那件事，是真的吗？到底，是发生什麽事了啊。是亚文斯特的人干的吗？」
「大概啊。只是，出去补给的杂货店队里面，就只有吓到惊慌失措的希格斯回来而已是真的哦。好像是被袭击，才会怕成那样吧？」
「那是⋯⋯即使，使用了新兵器也一样吗吗？」
「那些家伙，就是有那种火力的哦。会夸耀传统，嘴里说出无聊的妄言来的人就只有空贼了吧？」
「那，为什麽就如这些人，会害怕成那样呢？」
「不想得我也是听来的啊」
说了一些很令人感到在意的信息同时，二个男人却还是靠着通道的墙上继续在聊。味道的来源，确实就是来自那二个人。一看就会明白。因为，那二个人，穿着一身沾满血的连身工作服。
在他们的前面有一扇很大的门。是在里面，进行会沾到血的工作吧。是在做什麽呢，不太愿意去想像。恐怕，现在正在休息中。
「嘛，总之，失去四架空战机是真的吧。难怪，会收到要先取出预备机用的燃料的命令啊」
「算，是吧」
在为自己人的不幸在感叹工作中的二个人。同伴意识的强弱，无法从他们的对话判断出来。但是，对阿一击坠的空战机所做的补充，似乎跟他们必要去做会沾到血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二名作业员，抽完一根菸後，就以在传达没办法的模样进到房间里面了。这时，从打开来的门内深处一出一股很强烈的味道──血腥味。
「主人」
「啊啊，我们走」
事到如今，是不会有会因为血臭味就害怕起来的可怜性格。阿一和缇奥，尽可能要去掌握空战机的，而且，或许这艘空母舰和浮岛能够浮游的原因是用何种『燃料』的真实面貌，就往房间那边靠近过去了。
门是滑动式的，恐怕在一定时间之後就会自动关上了吧。阿一和缇奥，趁自动门关上前，就让身体滑进房间里面了。
然後，就目击到了。为什麽，那些空战机的驾驶员要生擒竜群呢。『燃料』是什麽呢。
房间里面很宽敞。有二层楼高，长宽好像有一百米吧。三面墙都是没有间隙的栅栏，房间中央有某种作业台。天花板和地板则有像是吊车，和人工手臂的东西跑了出来。
在栅栏里面的是，无一例外都是竜。不论大小、颜色、型态都各种各样，不过，一看就会知道那是叫做竜的生物。也有和在刚才的浮岛上所戏弄的竜同样是灰色的竜。大一点的不会超过三米，一般都只是一米到二米左右体型娇小的竜。其中，也有三十公分左右的竜。
房间中央，正是一片血海的景象。巨大的作业台上，有条被机器手臂固定住的竜就在那上面。然而眼睛已经没有生气，被剖开来胸口现在还正在流出血来。
作业员，包含刚才的二个人在内一共有十人。其中有一人，从刚才那只竜的身上取出一颗银白色的小石头在慎重地清洗着。
然後，就将它放进一旁的机器里，在确认显示出什麽後，就交给其他的作业员。收下银白色小石头的作业员，则将小石头放置在别的机器上，一边多次在确认什麽的同时一边在操作机器。
就这麽出来的是，直到刚才都还是不规则形状的石头，现在却是被加工成漂亮正方形的晶片。
被加工成正方形的晶片的银白色石头，又再次交给其他的作业员。那名作业员，穿着一台巨大的机械外装，就将晶片插入水筒状的圆柱型机器的底部。然後，在经过好几个按钮的操作後，圆柱型机械的侧面就显示出计量表，从下方依序在发出银白色的光芒。
确认到那里後，阿一就这麽面无表情嘀咕了一句。
「⋯⋯原来如此啊。这个世界的竜，也有类似魔石的东西啊」
「对它进行加工，做成『燃料』呐」
在一旁点了点头的缇奥，与所说出掌握住现状的话语相反，和阿一同样都是面无表情。声音完全没有抑扬顿挫。
「浮岛，也有相同的矿石吧。⋯⋯真是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幻想真的就破灭了。心情都被搞差了」
「那，即使说要他们驻守，或许还会变得更加愤怒。对地面上已经是被污染才在空中生活的他们来说，狩猎竜正是关乎到存活问题。去妨碍这件事，他们也就跟死没两样了也不一定」
「或许吧」
更确切来说，因为有竜人族的缘故，针对竜种这种生物缇奥才会略有所感，即使如此，姑且牠们就只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魔物罢了。即便在托达斯，要去讨伐竜种的魔物也是不会有犹豫的。
但是，脑海里还是会闪过，在这个世界第一次相遇而亲近她的竜的回忆。因此，面对被当成是电池的替代品，是不可能，没有任何想法的。
确实，就如阿一所说的那样，即使能体谅他们的行为，但还是会有『心情很差』这种感觉。
「走了，缇奥。已经，够了」
「是呐」
看见讨厌的东西，知道了──阿一和缇奥就带着那样的感觉离开房间。有时耳朵会听见竜群微弱地鸣叫声，彷佛就像在请求二人帮忙一样，即使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不能叹出气来。
就这样，阿一和缇奥就离开房间了，这时，
咕噜
一声，伴随肚子底部响起的声音，船体像是一口气加速起来一样Ｇ力就往身体袭击过来了。
阿一和缇奥是不会怎样，但作业员们却有好几个人摔倒，或是跌坐在地板上。
『司令室报告。确认到亚文斯特的踪影。现在起本舰将进入战斗状态。所有人，各就各位。重复，本舰即将进入战斗状态。所有人，各就各位』
尖锐的警报声在舰内响起的同时，就往整个船舱内传送出去。由於是来自司令室的传达，空战机部队被下达出击的命令，再者，这个房间内的作业员也被紧急下达要去进行补给的命令了。
现场突然变得忙乱了起来。作业员将十支刚才的圆筒型机械装箱起来放在台车上，就用跑的离开房间。
而且配合他们离开到房间外的同时，阿一露出有个想法的表情开口了。
「亚文斯特，就是刚才那二个家伙提到的空贼吧？」
「好像是这样没错。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虽然不晓得是哪一种，不过，看来是要打起来了」
虽然不清楚对手的战力，不过，隷属於国家的正规军，不认为会被『贼』给打败。
但是，尽管如此，保有战力是未知数的军队，要和同样战力是未知数的敌人打仗了。万一，演变成这艘空母舰陷入被击坠的事态下，可不想结伴一起死。
「赶紧离开吧。能浮游的原因掌握到了，要是给予这艘蠢的要死的空母舰推进动力的动力炉被破壊，会很危险的。就保持距离，观察情况吧」
「嗯。那麽做会比较明智」
匆忙地无视了还在船舱内，而想要抄近路去到外面吧，适当地用链成使地板变成阶梯状的同时弄出一个洞来的阿一，像是想起什麽了一样开口了。
「说起来，那个生还下来⋯⋯好像是，叫做『皮库利』吧？」（注：びっくり是吓一跳的意思）
「确实，自从遇见妾身们以後感觉就不断在受到惊吓，但是他是叫『希格斯』吧。可不是那种小小的『Tsu』的音哦」
「算了，是巴克利也好，波克利也罢都不重要。抱歉啊，好像没有可以去揍扁他的时间了」（注：ぱっくり、ぽっくり，都是在配合「希格斯」这个名字玩读音梗）
「那种事情⋯⋯并不是很在意哦。只要主人会为了妾身而生气，就不需要去替换内裤了呐」
「放心吧。那种事情也有准备好了，缇奥用的内裤宝物库内有库存」
「为、为什麽？第、第一次听见呐」
「有让月携带着了。不久之前，有和你二人出去的机会吧？在那个时候，『有带手帕吗？有带钱包吗？缇奥的内裤呢？真是的，忘记可是不行的哦。来』这样的感觉」
「超有正妻力啊⋯⋯」
直到刚才的讨厌感觉都一扫而空一样，一边在做那种傻瓜般的对话一边擅自对船体在挖洞的阿一，让风发出轰轰轰的声音来的同时就从高速航行中的空母舰跳下去了。缇奥也跟在後面跳了下去。
立刻就乘上气流滑板，缇奥也展开竜翼一边与空母舰拉开距离一边开始并排飞行。
阿一，展开能覆盖自己和缇奥的隐蔽结界的同时，一边用视线在追逐往空母舰看去了。
名为亚文斯特的空贼飞行船，虽然形状和空母舰很相似，但只有其三分之一大而已。和空母舰不同之处，就是船体的後方喷出的不是银白色的粒子，而是看上去几乎是无色的白光。
速度差距很明显，从空母舰飞出来的空战机很快地就追到并展开攻击。
对此，空贼的飞行船用巧妙的动作在应付同时，就用舰载兵器像是不让他们靠近过来似的在进行迎击。此外，空贼的飞行船也有空战机起飞了，但这也同样在披露很优异的空战技巧的同时，在从前来袭击的敌人手中保护母舰了。
「看来，空贼方，虽然装备和机体比较弱後但技术似乎比较好」
「速度差距很明显，回转能力、搭载兵器也同样明明看上去就比较逊色，但却很巧妙地在应付。但是⋯⋯」
「啊啊，战力差距该就没办法了」
没错，就算空贼这边的技术比较高超，但在战力上却是压倒性的不足。空战机的数量，乍看之下感觉就差了三倍，机枪炮和飞弹的种类，也都在威力和追踪性上会让人感到摇头的贫弱。
或许，空贼方在被发射过来的一发飞弹，或是几发机枪炮的子弹给打中就会被击落了吧。相对地，军方的空战机，姑且不提飞弹，如果机枪炮的威力和空贼的飞机是同等程度的话，即使被打中几十发也不会对战斗能力有所影响。
面对数量差距好几倍的对手，不可能不会被多出好几倍的攻击给打中的，更不可能全靠速度来甩掉。卓越的驾驶员们的技术，虽然都展现出会不禁令人吐露出感到赞叹的叹息，但被击落很明显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不管怎麽想，都不是空贼方主动去袭击，而是运气不好被军方给找到⋯⋯这样的情况吧な」
「主、主人哟。空贼方的母舰似乎改变前进的方向了哦。嚯，看来，好像是要冲进那座云之山脉内的感觉吧？」
在左边，能看见一座巨大的云瀑。从持续在往世界的尽头耸立的云之山脉，有条像是乾冰般的烟在往下落，倘流出一条云河。只是，在云海中也会有高低差的地方吧，从旁观的角度来看那确实是云之山脉。
云海中，是会让细胞壊死的黑雨，以及激烈的雷电狂风在肆虐的地方。最终，规则比较差的空贼飞空船和空战机是否抵挡的了这样的环境呢⋯⋯
不管怎麽思考，都要听天由命赌上一赌吧。但是，该选哪条路，这样下去被击坠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他们，肯定也只能赌一把了。
像是在描绘大圆弧一样空贼的飞空船开始向左边在转弯。已经遭受到好几发空战机的直击而造成一部分的船体损壊。即使如此，还是只能回避来自空母舰的炮击和飞弹，所以这已经是被吓到的本领了。
话虽如此，这种情况下如果被问到能不能逃得掉，
「⋯⋯很困难吧」
「是呐」
空母舰，已经直接往那里在迫近当中。越靠越近，中弹的机率就会大增。就算驾驶员的本事有如神明附身，距离继续被缩短下去也会莫可奈何吧。
在怎麽说，也不认为能撑得到到达云之山脉那里。
看见这一幕的阿一他们，当然，没有要前往救援的意思。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贼』。会无视大多数被遵守的规则的违法者。在些微的冒険气氛下，只是因为充满好奇心而前来这里的异世界人，适当地搅和一下是不会造成问题的。
或多或少，军方的驾驶员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在『燃料』的精制上也使心情变得很差，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都不觉得能把空贼当成是同伴。
就纯粹地享乐上，在环境上以及有人存在这方面，都还是会觉得，这个世界稍微严苛了一点──吧，这使得阿一和缇奥都露出了苦笑。没有会特意去监赏人会大量死去这种恶趣味，所以就打算让视线从这个空域移开来
但是，事情没有那麽简单，会缠上阿一他们的命运都不会是什麽多好的人。鉴於在异世界托达斯所发生过的一切，或是稍微出去散步就滚落到异世界来，而那个世界却是要走向终结，而且二个阵营的纷争就在眼前展开⋯⋯
──吚吚吚吚吚吚
「啊？」
「嗯？」
在爆炸声和风的起伏，以及橘色的爆炸火焰所渲染的战场上，突然，响彻了尖锐的声音。就像哨子被吹响了一样，只是，那是被注入了更迫切、更拚命的──鸣叫声。
不禁就把视线移回到战场上来的阿一和缇奥，捕捉到有某种小东西正用高速在接近中的气息了。
像是钻过从照耀在云海和天空的夹缝上的夕阳，以及橘色的爆炸火炎的间隙中一样在飞过来。是个会发出银白色光芒的娇小物体。那是，很娇小也好壮观的竜。
「吚。吚吚吚吚吚吚吚」
拚命地在拍动翅膀，扯开嗓门在发出鸣叫的银白色的小竜。
是迷路的竜吗？虽然阿一他们对此抱持疑问，但马上就注意到了。那个娇小的存在，真挚地在对着阿一他们，不对，正确来说是在注视着缇奥。
阿一看了看飘浮在四周的铅笔型・克洛斯・威尔德。机能正常地在运作中。隠蔽效果都健在。身影也好、味道也好、热源也好应该都感应不到才对。但是，往这边过来的小竜，怎麽看都是以缇奥为目标一直线在前进。
阿一，慢慢地将脸往缇奥凑过去，嗅了嗅使鼻子发出声音了。
「怎、怎麽了，主人哟。突然被一直闻，到底是会感到很不好意思的呐」
「没事，我的神器没有切断隐匿，就在想是不是发出奇怪的味道来了」
「⋯⋯刚才，妾身肯定是想要去打主人了」
缇奥罕见地显露出生气的模样，微微地染红脸颊的同时就用手按住阿一的脸拉开了。
就在做这种事情的时间，小竜来到阿一他们的所在位置，「咿！咿！」地一边在鸣叫一边在二人的四周盘旋。肯定没有搞错什麽，看来好像真的是感知到二人的存在了。
「喂喂，怎麽一回事？总觉得，弥漫出相当拚命的感觉」
「⋯⋯难道说，是在求救吗？」
缇奥用无法形容的表情在眺望着小竜。为什麽，应该会害怕人类的竜，会与人类的纷争扯上关系。阿一也搞不清楚而在纳闷了。
但是，奇怪的事情还在继续中。
总觉得，应该拚死命在往云之山脉前去的空贼，会在大大地掉头过来的同时进一步开始在弯曲前进的方向。而机首朝向的是──阿一他们。
「怎麽了吗？难道说隠蔽效果真的被破除了？」
「没有，主人哟。恐怕呐，原因会不会是在这孩子呢？」
「眼看就处在要被击落的紧要关头，却在追着在空中盘旋的小竜跑？真是搞不懂是什麽意思了」
在空贼改变前进的方向下，连军方都注意到小竜的存在了吧。卓越的空贼的空战机专注地只在做一件事，那就是钻过战力的空档往小竜迫近过来。
同时，空贼的空战机，也扔下了母舰的护卫往小竜的所在之处飞过来了。
「⋯⋯你，到底是怎麽呐？」
面对拚命地，像是在诉说什麽的小竜，缇奥无意识地发问了。即使舍弃性命都要寻求到小竜的空贼。放着能够杀掉空贼不管追赶上来的军方。
这头银白的小竜，可以明白已经不是单纯的竜了。
「啧。虽然不想知道什麽，但这样下去会被卷入进来。缇奥，结束傍观了。快点从这个空域脱离吧」
「嗯，知道了」
虽然很在意小竜的存在，但军方和空贼会一起追上来要将牠弄到手实在罕见。阿一和缇奥相互点了点头後，就当场离开了。
那一瞬间，宛如察觉到二人的意思一样，小竜就阻挡住去路了。然後，就开始孵出银白色的光芒。
面对很耀眼，又相当庄严在闪耀着的小竜，不禁在停下脚步来的阿一和缇奥的头上，让人感受到相当年幼，又有某种被注入更加不切实际的思念而发出恳求了。
『帮帮忙，帮帮忙！王大人，拜托你！请你救救，大家，和同伴们』
听不见明确的言语。但是，确实有将想法传达到了。
隐藏不住困惑的阿一和缇奥，就这麽停下脚步在互看着彼此。
刹那，音速的冲击就往周遭一带袭击过来了。
「咿！？」
「呜噢」
「哇。这是那时候的！」
在浮岛上，空战机所施放出来的音波攻击。比起先前还更具威力，连物理冲击波都产生出来的它，毫不留情地袭击阿一他们了。
当然，阿一和缇奥是没有受到伤害，但小竜就不可能平安无事了。让银白色不可思议的光芒雾散开来的小竜，被冲击吹飞，并且失去意识无力地坠落了。
「啊，你，振作一点啊！」
不禁就飞出去的缇奥，用双手抱住小竜了。
「缇奥！别发呆啊！」
「嗯？」
一瞬间军方的空战机就飞越过来。在阿一发出警告声的时候，接续在後面的二号机，就随後放出和在浮岛上所展开空中栅栏的相同飞弹了。
在眼前破裂开来，像是能整个覆盖住一样伸展开来的特殊网子。
就在它快要覆盖住缇奥和昏过去的小竜的前一刻，阿一趁隙钻进来了。
「喝！！」
使力一击。具有指向性喷射出去的魔力，随着技能『魔冲波』转换成物理性的冲击。具有絶大威利的真红波动，就这麽把栅栏网吹向远方了。
二号机通过後，随後迫近过来的三号机在减速的同时，从机体下方展开一根像钩子的东西了。或许，是要用那个来勾住空中栅网运送回母舰吧。
很清楚迫近过来的三号机驾驶员，正睁大着眼睛在愕然着。
总之，是想要用华丽的联合攻势来掳获小竜，却是突然被突然现身出来的在空中长出翅膀来的美女把小竜抱住，接着，栅栏网就被真红的波动给吹飞，紧接在後面还出现了一名搭着空中滑板的男人，所以会感到惊讶也是很正常的。
没错，缇奥飞出去的时候就从隐蔽范围离开了，阿一也同样随着魔冲波显露出身影。
三号机很快地在迫近过来下方还伸出很坚固似的钩子，而就快要直击到阿一，以及阿一在庇护着的缇奥及小竜。
於是阿一的右手手指，就弯曲成如沟爪状。刹那，在钩子就快要直击前就挥出右手。
如此一来，之後留下来的就是变成肉块的阿一──当然并没有，只有被切碎的钩子残骸往云海落去的景象留存下来。随着技能『风爪』使得钩子被切碎了。
在追逐军方的空战机的空贼空战战机，像是要避开阿一他们一样大大地在回旋。
阿一很快地将视线看过去，果然，连空贼的驾驶员眼球都快要飞出来一样显露出惊愕的表情。正确来说是，「这是怎麽一回事啊啊啊啊啊」这样的模样。
「缇奥，那家伙呢？」
「嗯，不要紧只是昏过去呐。⋯⋯抱歉，主人哟。不小心就飞出去的关系，卷进麻烦里面了」
一边显露出感到很抱歉的表情，面对一边在往阿一靠近过来的缇奥，阿一露出苦笑耸了耸肩膀。
「如果身体会自己动起来的话，那就是，缇奥真心要追求的行动吧。那麽，就没关系。首先，事到如今被卷进麻烦里面了。虽说是旁观者，但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
「呜、嗯。是啊。谢谢喏」
面对阿一毫不在意的措辞，让缇奥的嘴角痒得很难耐。然後，是心理作用吧，比起刚才贴紧阿一要更贴得更紧了。
在阿一的视线前方的是，迫近过来的空贼的空战机，而军方的空母舰是以阿一他们为中心往背後绕行一样在盘旋着地景象。空战机，是在警戒并感到困惑吧，就以阿一他们为中心转圈起来在盘旋。
面对那样的景象，啊一带着苦笑嘀咕起来了。
「那麽，就先展开和平的『对话』吧」


◎010　提奥编　伝説の竜骑士
『嗯耶，各位。虽然很突然，但是我们絶对不是可疑人士。这里就和平的、文明的、像人类般，透过沟通来谋求相互了解吧』
整个空域，都回荡着阿一所灌注的很有诚意的声音。因为是透过念话在传送，所以军方也好，空贼方也好，肯定都有听到吧。
在空贼的飞空船，和从它的右後方位置追赶上来的军方的空母舰在迫近时，阿一都是一边在空中制止着一边露出笑嘻嘻的笑容。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
依偎在一旁的缇奥，一边在照顾抱着的小竜，一边「怎麽看都只是个奇怪的人呐」在吐槽，但在阿一忽略的技能下一点伤害都没有造成。
双手举起来，呼吁没有敌意的同时，阿一重复起如现代的文明人的话语了。
『我们没有敌意。是的，真的！不是谎言！如果能让我说出谎言的话就不得了了，这絶对是肯定的。我们没有敌意！』
「越描越黑呐⋯⋯」
在一旁的缇奥小姐好像在说什麽。在无视技能的等级高到破表下是不会有问题的。（注：等级はカンスト，这是游戏术语。指的是等级高到９９９９就不会再显示，或是得分超过９９９９９９分就到顶的意思）
『各位，看来都是来找这头小竜的，但我们不需要！倒不如说，我们不想卷入这场麻烦事里』
没有打算要去抢你们的猎物哦！虽然做了这样的呼吁，但不知为何在四周盘旋的两方阵营的驾驶员却显露出敌意来了。特别是，空贼方的驾驶员们更是愤怒到破表。还拍打起座舱罩在表达出抗议的意思。
『⋯⋯是玩笑。这是很机智的笑料。是我要让气氛缓和下来的关怀。总之，我们没有要来抢的意思，我们会把这个小家伙交出来的。请饲主先生出来认领～～吧』
是为什麽呢，是『小家伙』呢，还是『饲主』这句话，使空贼的驾驶员们的杀气增加了。总觉得，越说越是会煽起他们的敌意。
就连在这麽说话的时候，空贼的飞空船都还在进逼过来。
然而，终於是对相当异常的二人组解开别扭心理的吗，军方的空战部队做出行动了。
看来想要活捉小竜是事实，取代去袭击阿一他们，就再次对飞空船展开攻击了。
应该是相当异常的执着心吧，没有要采取回避行动的模样而贸然冲过来的飞空船，马上就让船身各处遭受到破损了。
空贼方的驾驶员在应战着。但是，在军方的数量优势攻势下数量在减少，而飞空船还是没有正经地采取回避行动，然後，在附近的阿一他们──正确来说是有小竜在所以行动被受限制，似乎才没有展开像刚才那样的防卫战。
『嗯，各位，姑且冷静一下吧。小家──因为要引渡这只小孩子的竜，所以请双方，让船舰停下来。好好地当面谈一谈，引渡──』
「请跟我们走。并且，请把克怀贝尔交给我！拜托你了」
就像是在遮断阿一的话一样，被扩音出来的女──不，传来少女的声音了。
阿一把视线望过去时，发现冲过来的飞空船的前方甲板上，有位拿着扩音器之类的少女，眼看现在就快要摔出扶手之外了。她的後方站着一名身高很高的金发女性，以及一名同样是金发的青年，正在拚命地抓住就快要摔出去的少女。
少女那一头，被强风刮起来的半长银发正胡乱地在摇曳着。但，在此之前，少女的表情变得很暴乱。若是平时看上去会是个美女吧。但是，眼睛往上吊起来，跟鬼没两样的拚命模样，老实说，变成是很倒胃口等级了。
但是，像是在寻求一样，而且切实地，明知到达不了却还是伸出手来的模样，就传来她的真心。
没有减速。不停下来就会被击沈。是如此确信吧。因此，才会大喊一起走，这样在恳求着。
飞空船，掠过阿一似的穿了过去。少女像是感到絶望了，就这麽露出悲痛的表情，依然伸出手来。
阿一和缇奥互相看了看彼此。
「唉～。总觉得，他们好像也知道这个小家伙的名字，就情况来看，这家伙的朋友，大概是ん空贼方的人吧──就把这家伙交给她，然後烙跑吧」
「变得相当麻烦了呐，妾身明白呐」
一个点头。阿一和缇奥一下子就往後方滑动出去了。
似乎，是无视推进力或是力学的动作，好几名在窥伺空隙的驾驶员忽然大感惊讶是可以体会到的。
阿一和缇奥一瞬间就接近到了飞空船的甲板。
少女的表情如花开般明亮起来了。而在後方的金发搭档却是显露出警戒心在戒备着。
是认为要将小竜引渡给空贼吧，大量的飞弹被从在背後的空母舰发射出来了。有注意小竜就在附近，彰显威容的三管主炮虽然一直沈默着，但近五十发的飞弹在眼前却也很难说『好运』
飞空船上的舰载火神炮喷出火花，在将飞弹群击落着，不过，原本船身就无法进行回避才会这样在应对着。战斗机的驾驶员们虽然也加入迎击的行列，说起来理所当然地，对军方战斗机的应对空隙就变大了。
一架，钻过空贼的防卫线，发射出飞弹了。
恐怕，目标就是舰桥。飞空船的中央位置凸出来的地方在挡风玻璃的对面可以看见有人影。
少女和那对金发的男女，将眼睛大大地睁开来了。呆然地在注视着，自己的最後──
在那视线的前方，一架喷出烟来的战斗机，闯了进来。切到飞过来的飞弹与舰桥之间，毫不犹豫地让机身横插进去。
不惜性命去当挡箭牌，『贼』这个字，其本是也好，气魄也好，任何一切都很高洁。
爆炸的火炎照亮了舰桥，在甲板上的少女她们，以及并排着的阿一他们。
机体的後方被粉碎，机首的前方像是被撕裂一样整个消失了。驾驶舱没有炸碎单纯可以说是很幸运吧。
但是，这个世界的驾驶员应该是不存在紧急逃生的概念。原因在於，逃脱时底下只有云海，而里面更还是否定人类存活的地狱。
「鲍维德！！」
少女那悲痛的声音，在瞬息万变的风之间隙里响彻开来了。明明没有使用扩音器，却是非常嘹亮地在回荡着，那名驾驶员对她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人吧。
「⋯⋯真是的。唉，我，是日本人吧？」
不知为何说起莫名其妙的话来的同时，阿一从『宝物库Ⅱ』内取出一个东西後就猛力击出去了。只是用手腕做击球动作将东西给发射出去而已却是已无法想像到的高速在飞行的那个，直接就赶往消失在云海的驾驶舱的正下方而去了。
然後，发出卡咻一声就展开成圆形的那个──可变式圆月轮『俄瑞斯忒斯』，就往它的内侧，将有驾驶员在的驾驶舱给吞没了。
少女她们吐露出「诶？」的声音来的同时，被扔在甲板上的俄瑞斯忒斯就展开来，驾驶舱就从那边落下来。伴随巨大的冲击声，让甲板凹陷而平安（？）归来的驾驶员，似乎露出不知道该说什麽才好的表情下愣住了。
因为难以置信的景象而愣住的少女她们，阿一接住飞回来的俄瑞斯忒斯的同时发出声音了。
「喂～，那边的！你是这家伙的饲主──不对，是朋友吗？还是不是呢？」
「诶？啊、嗯、唔、是、是的！」
面对一边摆出一张臭脸指着缇奥抱着的小竜一边在提问的阿一，现在还处在混乱中！只是，这副模样的少女，总算还是以肯定的话语回应了。
阿一，「很好」的一声点了点头後，
「那麽，就还给你，要抓好喔！」
「诶？抓好？哎？」
朝在慌慌张张，不知所措的少女，阿一其实是投以温和的笑容，并无视缇奥在「不行啊，主人哟。虽说是很不好的状况，但你那样子就有点⋯⋯」地在说着话，就一把抓住小竜了。
然後，就用一点都不在意的感觉，一声「给你」後就丢出去了。
「等一下啊啊啊啊啊，你在做了什麽啊啊啊」
少女在发出尖叫的同时，还是，以惊人的敏捷动作跑在甲板上，以飞扑接球的姿势接住落下来的小竜了。这时候，整张脸絶对是犁田了，但她意外地很结实，然後就赶忙举起小竜亮给金发二人组看了。
那宛如就像是展现出美技外野的棒球选手，或是，宛如在某座某无人岛上说出「我拿到罗───！！」这句话的那个人所展露出来的样子。金发二人组则是一边拍手喝采一边跑到她的身边。（注：とったどっーーー！，这是NETA黄金传说─小优的无人岛生活这个单元的演员滨口优的经典台词）
看见他们那样的身影，一边「今天也做了件善事了」地露出满意笑容来的阿一，一边再次行使出念话了。
『各位，这下和我们就没关系了。原本我们就只是个善良的过客，所以为了不打扰大家，要赶紧消失了。那麽再会』
阿一向缇奥使眼色後，就让气流滑板回转了。正好，是与空贼前进方向成九十度的左边。那是，远离云之山脉的路线。取回小竜的空贼，为了逃离军方再次往云之山脉前进，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线。
但是，命运势不会那麽轻易就放过魔王桑的！命运，是无法摆脱掉的！
「咿！？咿～～？　咿咿！？　咿────っ！！」
「啊──っ，克酱！不可以。快回来啊啊啊啊」
听见从背後传来那样的鸣叫声和声音。
阿一和缇奥忽然一回头，醒过来的小竜就再次追在阿一他们的後面了。少女是卯足劲扑出去了吧，整个人穿过栏杆外，这时金发二人组就在千钧一发之刻抓住她的脚让她停下来。
在以拚命的模样「公、公主大人啊啊啊。那样子是会死的」，或是「啊啊，糟了。脱掉罗瑟大人的衣服了了了了了」的情况下，传来金发二人组的悲鸣（？）。紧急迫降在甲板上的驾驶员急忙从驾驶舱内冲出来，加入在营救半颗屁股漏出的少女的行列了。
「等等，为什麽要追上来！？　果然，是缇奥你发出了奇怪的味道了吧！？」
「这句话太超过了！？即便是妾身也会受伤的！？」
阿一和缇奥一鼓作气加速起来。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小竜裹上银白色後，就紧紧地追上来了。与那娇小的身体，及咿咿这种悲惨的鸣叫相反，意外地很有速度。
「哇，总觉得所有人都跟上来了⋯⋯这是在玩捉迷藏吗」
「是混沌呐」
在黄昏的世界，形成阿一和缇奥带头，小竜、空贼战斗机、军方战斗机、飞行船、空母舰这样一直线在追逐的不可思议的景象。面对阿一不耐烦的模样，使缇奥的表情僵住了。
即使都用上铅笔型・克洛斯・威尔德来隠形了，不知道是什麽原因能准确掌握到缇奥的位置的小竜就追赶在後，就只能靠速度来甩开了吧
阿一拔出枪套内的多纳，装上特殊子弹「艾格斯・布雷德」了。这是可以置换子弹与子弹之间位置座标所在空间的特殊弹。让这个以电磁加速发射出去，在最大距离之处转换自己的所在位置，使使用者本人，可以在疑似电磁加速领域中移动。
「缇奥，抓好。要转移了」
「⋯⋯嗯。是可以，但⋯⋯明明是要去追叫希格斯的人，为什麽，不使用那个呐？」
阿一稍微让视线移动起来的同时，「你，是指那个啊。没错，去妨碍你和那家伙二人之间的战斗是很没礼貌的吧？」と微妙地一边生硬辩解着一边扣下板机。
但，在此之前，
「嘿咻」
阿一操控起气流滑板来个紧急回转了。一瞬间之前的地方，穿过了无数的子弹。
并且，回转之後的侧面还有战斗机编队飞过来，完全毫不留情，用机枪炮扫射起来要把阿一他们化成肉片。
阿一再次以横滚翻一样的动作来回避了，但是，
「喂喂，杀意满满啊」
「会追上来就是恼羞成怒了吧」
在二人回过头的视线前方，在那里的是，不知何时急速爬升，从遥远的高处将船体下方的炮塔瞄准过来的空母舰。像是収纳型，从船底冒出来的那个，正打开直径二米的炮口。
大概，从击出炮弹的口径大小来看，看来发射出来的好像不是炮弹也更不是飞弹的样子。
收束起来的是银白色的光芒。皮肤能感受大一股强大的能量。不管怎麽看，都像是ＳＦ中所出现宇宙战舰上的光束炮要发射出去时的准备段阶。
明明是要杀掉二名人类，却是要发射航母级所自豪的巨大战舰的主炮，看来那些人脑袋上的螺丝都松脱的很厉害了。
当然，阿一打算要采取回避行动，但与那庞大相反炮塔的瞄准很仔细。而且，为了不被从射线上逃脱军方的战斗机就从四面八方加以攻击来封锁住行动。
确实，虽说是为了打破现状，但不认为那些人高涨的杀意所准备好的大规模攻击有顾虑到小竜的存在。
『喂，就如刚才说过的那样，我们没有敌意，也没有要那只小竜！也不想与你们扯上关系！我们要走了，请住手──』
阿一发出了制止的言语，透过念话响遍整个空域。但是，就在那句话要全部说完之前──大气弹开来了。
空气轰然地就爆裂开来，从上空斜後方的位置一道银白色的炮击被发射出来。炮击与战斗机的波状攻击，和在追赶着的小竜之间所形成的弹幕壁垒离了一段距离。
因此，毫不留情地一击，将茜色的世界染成了白昼，从天上有如铁鎚一样，往阿一和缇奥倾注而至了。
「咿！咿咿咿咿」
「克酱，克怀贝尔！快点回来！他们为什麽！？」
面对让大气震动起来所产生出来的冲击波而被迫回避开来的小竜，追上来的飞空船的少女用扩音器拚命地大喊着。空贼方数量减少的战斗机也同样，因空母舰的炮击而露出战栗的表情，同时也在小竜身旁在盘旋。
追逐结束了。从唯一可以逃来开来的可能性云之山脉地带离开了。事实上，那个山脉地带要比云海的内部要更平稳许多，是最适合隐藏起来的，但是现在要回去是不可能的了。剩下来的方法，十之八九已经只剩坠毁了吧，但还是只能往云海里潜入。
为此，即便早一刻，也必须要小竜回到船里面来才行。
但是，当时的小竜，却是往银白色的光柱像是在寻求一样发出鸣叫声了。
那简直就像是，将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削去确信他们还活着一样⋯⋯
「不、不会吧⋯⋯怎麽可能⋯⋯」
那是肯定的，这是最能代表在这战场上的所有人的心情的一句话吧。
银白的舰载炮击，像是溶进空气中一样消失了。
它应该是一点灰尘都不会留下能将目标消灭掉。但是，在白昼般的亮度消失之际，回到黄昏色的世界来时，应该是絶对的未来被推翻了。
出现的是一颗球体。
硬质的，在夕阳的反射下在发出艳丽的金属光芒的那个东西，并且，四周还被染成漆黑及红色的十字架给包围着。
「⋯⋯面对未知的攻击，姑且，并用八点结界和艾迪翁了，但看样子，并没有能打破空间遮蔽的威力啊」
「唉，连神之使徒的分解炮击都能完全防御了呐。若不是能无视防御的浸透攻击，要打穿主人的防壁是非常困难的呐」
发出卡咻卡咻卡咻卡咻的声音，金属球体──可变式大盾『艾迪翁』全方位防御解除了。也有好几枚盾，滑动起来在往旁边收纳着。不久，转换成柩型的普通模式。同时，八点结界也消失了。
整个战场无声。不，正确来说是有风的声音和船舰的引擎声在响彻着，但在这样的错觉下，这个战域内的人们全都语塞着。
正确说法，是哑然和呆然。以个人，在无伤下挺住了空母级战舰所发射出来的主炮的直击。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一片寂静的战场上，阿一有了一股血管劈哩劈哩在浮出来的感觉，同时以念话的应用开始监听空母舰的舰桥内的对话了。
在呈一直线排队之时，因为小竜在射线上飞空船不敢贸然展开攻击就交由战斗机来进行攻击，但为什麽，空中航空会在突然间就毅然地展开攻击呢⋯⋯
顺利地监听到空母舰的舰桥内⋯⋯
『妈的，连这个都能防御啊。那些家伙，真是怪物啊』
『怎麽可能⋯⋯虽然确认过杂货店４的影像了⋯⋯虽说是六成威力主炮耶。那些家伙，到底⋯⋯』
『舰长。快点，快点发射下一发。用最大威力！不然的话，所有人会被杀的！』
『闭嘴，希格斯！我们，可是神国军人，是被选上要统治天空的人民，面对区区二名贼人应该是不可能会败北的！』
『但是，那些家伙不是人类啊！您有看到了吧。那个男人用肉身就能破壊掉战斗机，女的这边是能变成竜还能跟得上我的最快速度！』
『啧。喂，来个人把希格斯给我带走！太碍眼了！』
看来，那架存活下来的战斗机似乎有搭载影像纪录系统。因此，阿一和缇奥知道那无法理解的强大，并且趁与小竜还有段距离就展开过度攻击，事情似乎就是如此。
像是舰长的人物，向在舰桥内感到动摇吵杂起来的部下们，用交杂着愤怒的声音下达命令了。
『快让待命中的空战部队紧急升空！别让那二个家伙接近空贼和王竜！操舵手，以速度３转至目标的左侧！主炮充填，最大威力！１号到２０号的弹舱闸门固定锁定目标。飞弹种类热导引！不间断持续射击！护盾不可挺得住那麽长的攻击！用数量来压溃他们！』（注：弹种グローグ，用这种词意在搞死人用的）
动真格，要击落阿一他们。
喷出银白色的光，空母舰开始往左侧面位移起来。舰载兵器炮身是可以发射火神炮或中型飞弹，就这麽对准阿一和缇奥了。
阿一的眼睛一下子就眯起来了。以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传送念话。
『有在听吧？听好，我再说一次喔？　我们无意介入你们的纷争。侵入到你们的领域我们是有自觉的。已经不存在妨碍者。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不要将杀意对向我们』
沉默了片刻。军方，对响彻在脑海里的声音在困惑中，但是，舰长，就不知是否有听清楚了，在半信半疑的同时当场做出回答了。
『不要讲梦话了。那只王竜会对持有异常能力的人类执着成这样，就不可能放着不管了。本来是想要用来当人体实验，想探寻一下那股力量的秘密，但是你们太危险了。何况，我军的驾驶员都已经是神民了。你们，现在就在这里，确实去死吧』
空母舰的主炮在收束着惊人的能量。数量惊人的战斗机也飞出来了。那个数量，和刚才前来战斗的机体加在一起就已经有五十架了吧。
就快要接近阿一他们的小竜，遭到军方的战斗机以音波之壁在妨碍着。空贼方也再次遭到攻击。他们的战斗机已经减少到只剩十架了。
「咿、咿咿」
是怎麽回事才会让牠这样呢。小竜拚命地在呼唤阿一他们。不想离开，亦或是，一起逃似的⋯⋯看起来像是在说这样的话语。
阿一微微地松开无表情後，就扣下多纳的板机了。飞出去的闪光有二条。一条正对小竜，另一条则是在飞空船上的少女的所在位置。眼看就快要射穿的咫尺之前，随着乍然停下来的特殊弹弹「艾格斯・布雷德」的效果、小竜在刹那间就转移回到少女的所在之处了。
「在朋友那边，老实待着。听到没有？」
「咿⋯⋯咿」
「克、克怀贝尔，你听得懂吗？」
与一身危险氛围相反，面对意外温然的声音所说出来的话语，小竜不慌不忙让视线旁徨在阿一和缇奥那边去的同时也给了一个略微感到犹豫的回应，随即就很有精神地回答了。面对牠那个样子，使抱起来不会让牠再次逃走的少女显露出惊讶的表情。
并且，不知不觉间在飞空船的四周也漂浮着几具克洛斯・威尔德，正展开守护的结界了。
被收束起来的银白之光已经来到临界点。在小竜离开下毫无顾忌地军方战斗机攻击更加猛烈了。几千发迹枪炮的子弹、几百发飞弹，伴随着冲击波的音波，表现出要过量击杀的狂妄，只是往二名人类在集中着。
爆炎包覆在结界内，宛如就像是产生出一颗小型太阳，在里面的二人身影消失了。
在那种程度的集中攻击，只是，那对在空间遮断的结界内持续在防御的阿一，将视线往一旁的缇奥看过去了。缇奥耸了耸肩膀回答了无言的提问了。
「即使被投以杀意，尽力要去说服的主人也没错⋯⋯但还是，不听人讲话，正因更加蛮横，我觉得这跟他们很相衬。主人哟，事到如今不需要再顾虑了。妾身的意向，总是与主人同在」
阿一浮现出无畏的笑容，将缇奥抱进怀里。在气流滑板上，搂着美女的腰的男人身影，如果没有被飞弹的爆炎包覆住要看的很辛苦的话，是会让敌人的表情僵硬地非常厉害吧。
被爆炸声，和冲击声渲染着的战场上，响起平静的声音了。
『⋯⋯最後一次通告了。现在就马上，停火』
撇开空母舰的舰长，在那声音的传达下都使得所有的人类因为恐惧而让背脊在颤抖了。但是，那也垂着，言语的细微之处泄漏出他们的选民思想和自尊心，令人感到不幸的是，好像转换成愤怒了。
『别害怕！给我压制他们！他们不会动的。护盾也一样，应该也很难再持续下去了。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神国军人的力量吧！主炮，充能呢！？』
『直到填充完毕，还剩下百分之五，百分之四，百分之三⋯⋯充能完成！随时可以射击』
『倒数五秒後射击！空战部队，脱离吧！』
再次，在茜色变的更浓的天空染上银白色了。
和刚才的不能相提并论，不只被空母舰的下方有冒出炮管，被配挂在甲板前方的三根炮管也发射出同样的炮击。总计四门银白色的炮击，以让大气破裂开来的态势撕裂天空了。直击范围有直径十米吧。包含余波在内在多出十米出来都是致人於死的领域。
在天空绽放开来的爆炎中阿一和缇奥的身影消失了。
世界在鸣动。冲击划破正下方的云海造出一阵云浪。在彼方的云山则是在中腹处被打出一个大洞来整个都消失了。
在应该可以称为是极光的光芒中，举起手来，或是透过遮光设备看见那幅景象的两个阵营的人们──
马上，就目击到那个了。
轰隆一声喷射而上，一道漆黑的螺旋就冲破天空。
银白色的光芒宛如无物，不被任何存在给染色以及以无言在诉说着一样，纯粹的黑。
「那是，什麽⋯⋯」这样一句不知是谁所发出来的声音。
那一瞬间，漆黑的螺旋收束起来，窜出银白色的奔流，在空中形成一颗漩涡状的球体了。
然後，破裂开来。彷佛就像封印解开一样。彷佛，就像是从黑色的茧中诞生出来一样──现出身影。
一发咆哮。翅膀一拍。
雄伟的、勇猛的、宏大的，什麽都不会去顾忌，也什麽都不会去畏惧，把作为天空霸者的威容毫不保留地都呈现出来的姿态。
与这个世界，相当弱小的竜如像是在划清界线般的庞大身躯，以及释放出来的霸气。透过体感，或是本能就能感受到其存在的强大。
『你们，将我断定为「敌人」。我都不知道神国，或是被选上的人民是什麽，但是让你们亲身了解就行了。我的老婆，正是天空的霸者』
响彻整个空域的言语。
忽然取回理智的人们，事到如今才注意到。
被覆着像是在燃烧般的太阳，在展开翅膀滞空着的黑竜的背上，有一名跋扈地站着在俾倪一切的男人。
会使人抱持着畏惧的念头，骑在一头见都没见过的竜的竜背上的身影。
就在任谁都屏住气息，无言以对之时，
只有抱着小竜的少女，呆然地嘀咕了。
从小时候就知道，童话之一。没错，那就是传说中的⋯⋯
「⋯⋯竜骑士，大人？」


◎011　提奥编　我，是魔王桑。现在，就在你的背後哦
开战的第一枪，就是让大气震动起来的咆哮以及连世界都能撕裂开来的漆黑闪光。
『脱、脱离。脱──』
『来得及──』
军方战斗机在黄昏色的天空飞来飞去。驾驶员扯开嗓门发出回避的号令，不一会儿，就随着横扫过来的漆黑闪光而消失在虚无之中了。
那彷佛就如，神话里的巨人所挥舞的大剑挥出的一击，缇奥的吐息仅仅几秒就充能完毕，单单一击就使五架一个编队的战斗机群，共有三个部队遭到歼灭了。
抵抗不了，连残骸都不剩。就如文字上『消灭』所描述的意思。就像是将烦人的小苍蝇给驱散了一样，身经百战的战斗机的机师们就如同玩笑般都消失了。
『っ，真是狼狈啊。用数量来压馈他们！』
下达的指令含带着叱咤声。战斗机，朝缇奥以及乘坐在她背上的阿一为目标毫不间断地以Ｈｉｔ＆Ａｗａｙ在进行攻击。机枪炮喷出火光，无数的飞弹往二人快速地迫近过去。
「缇奥，要上罗。何谓天空霸者，就让他们牢牢记住吧」
『好吧。那麽，就用妾身在地球培养出来并进化过的飞行术，来让他们好好瞧瞧。别被甩落下去罗，主人哟！』
不介意机枪炮的子弹答答答答地打在身体上，缇奥发出咆哮了。
全竜人族中，拥有最优秀的耐久力的黑竜竜麟，只是机枪炮这种程度的威力是造成不了一处伤痕的。因为在过去，阿一都要用电磁炮才能削掉表面，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理所当然的。
迫近而来的飞弹，宛如就像是牢笼一样从全方位而来如没有死角可逃一样在迫近中。
但是，在它们到达，就快要直击前，缇奥的身影消失了。
『──【焔之牙】』
随即，伴随庄严的声音显现出与那嘀咕所代表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在毫无准备动作的举动下飞出来围绕在缇奥的周围，既眩目又闪耀的四个炎块就出现了。
在它们被瞬间施放出来後，就如预料中的那样一个都不留地将从正面迫近而来的飞弹都吞尽粉碎了。在天空盛开来的暴炎之花中，让冲击声响彻开来的同时突然飞冲出来的缇奥，就在一瞬间向右来急转弯了。
就跟在像是通过似的的战斗机的背後。
战斗机的驾驶员，回过头时就急忙进行急转弯，但像是在嘲笑那出色的回旋性能一样正巧就跟在他们背後的缇奥，再次喷出吐息消灭掉战斗机了。
『可恶啊，这家伙。吃我这发』
是队上的同伴吧。为了要去救被缇奥缠上的同伴而绕道缇奥的背後去的战斗机，就在无法救出同伴而感到愤怒的同时发射出飞弹了。
但是，就在被认为是时机与位置是最好进行直击的时候，马上就伴随着令人无法相信的景象被避开来了。
『动作太单调呐』
『空翻，了啊──』
没错，空翻了。明明是以接近音速的速度在飞行，应该是近在眼前的巨大黑竜却做了一个空翻了。当然，更没有因这样的举动而出现失速的情况，飞弹空虚地就从她的下方通过了。
然後，不幸的是被追上的战斗机，就惨遭擦身而过的黑竜之爪一个撕扯而化成废料了。
缇奥就这麽以空翻的动作来恢复降低下来的速度後，便让下降中的身体翻转一百八十度，让前进方向逆转了。如此一来，正好在眼前通过的战斗机编队就⋯⋯
当然，将吐息与压缩炸裂式的炎弹像是被吸入一样往战斗机直击过去，同时五个爆炎就将云海给染色了。
『没、没办法。甩不掉。谁来救──』
紧急爬升後就让其身反转一百八十度面向反方向。就在与刚才相反的机动性来到背後下，拚命在逃跑的战斗机都爆炸四散开来了。
『无法瞄准。不能锁定』
明明是藉由同伴的牺牲才绕到背後的，但忽左忽右用惊人的速度在蛇行，因此即便是优秀的机械也捕捉不到缇奥。
然後，翅膀唰的一声展开来的同时挺起身体来的缇奥在充分地透过风阻来进行瞬间的减速。注意到时追过头的战斗机，还是被从背後给一击消灭掉了。
『速、速度好快。那怪物，是什麽啊。真的是竜吗！？』
像是将空气撕裂开来的冲击声。顺带产生出一道白色的空气强。一边轻轻松松进入到音速世界一边在进行急速爬升的缇奥，在空中反转了。
『联合起来吧。使用神圣海亚！』
三支部队像是在形成三角锥的顶点一样由下方以缇奥为目标在迫近着。他们的机体开始包覆银白色後，多半是要展开『神圣海亚』，那种音波攻击吧。
『搞小聪明。全都给妾身坠落吧』
如同是刺穿巨墙的神枪。缠绕着黑色龙卷处在音速世界的黑竜，轻轻松松就吹散音波之墙，还笔直地从编队的中央通过了。
一拍。
随着迟来的音爆，他们的机体在一瞬间就被粉碎化成云海的藻屑消失了。
缇奥就这麽以纯粹的速度和旋转性所带来的絶对优势在面对迫近过来的飞弹，然後就用横扫的吐息再次将一支部队消灭掉了。
这时，被从空母舰所展开的大规模攻击就往在那边的缇奥发射过来。似乎因为过高的机动性而无法瞄准，反正己方的战斗机都被击落近八成了。如此一来，才会考虑对限制空域内进行轰炸吧。
没有向主炮那样具有一点突破的高强火力。迫近过来的是数量将近签发的飞弹群。能称为疾风骤雨而稍微凶恶的它们，以战斗机发射出去的飞弹所不能比拟的大小为傲。与其比例成比不寻常的威力是可以想见的。
在进行空域中爆炸开来这种粗暴的举动之前，缇奥翅膀一拍後就滞空了。
然後便挪动庞大的身躯吸了一口气。一边发出皮扣的声音一边将空气吸进去，使得缇奥的胸部鼓起来膨胀了。
现在，以将整个发射处的空母舰都掩盖住的数量在迫近过来的飞弹⋯⋯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风停止了。空气遭到撕裂了。云海呈现放射状被吹飞开来，而大气则感到战栗了。
单单只是咆哮而已。但是，那却是听者不能置若罔闻会给予畏惧的竜王的咆哮。因此，单单咆哮就产生出非常惊人的冲击波在整个空域传播开来，迫近而来的飞弹群更在冲击之壁面前遭到粉碎了。
彷佛，那个地方有一道看不见的墙一样，在缇奥与空母舰的中间位置上陆续使飞弹群爆炸开来。
已经开始降下夜之帘幕的天空，在橘色的爆炎下闪闪发光地被照耀着。
「喂喂，从刚才开始就都没轮到我表现了吧？」
『要天空的霸者展现出名副其实的，可是主人你的命令吧？总之，虽然只是尝试一下空战技术和吐息，以一些些的魔法⋯⋯这样能满足吗？』
回过头，尽管只是以这样的举动泰然地在面对站在自己背上的阿一，但缇奥却是投以会让人感到总有点在恶作剧的眼神在看人了。
阿一露出有点吃惊的表情同时，
「那是在做空中战斗机动对吧？从滚翻到半滚翻Ｓ，英麦曼机动到眼镜蛇特技滚翻吧？其他虽然还有很多，但不知不觉就记住了啊。嘛，真有你的」
『地球上的战斗出都很出色。但是，天空是妾身的领域。姑且不论纯粹的速度，在空战技术上自尊可不允许输人的。看过各种资料，或是游戏，亦或是去看举行过的航空展时就学起来了哦。能满足比什麽都重要』
缇奥小姐很开心似的库噜地在使喉咙发出声音来。
倒不如，只要直接操控风连飞行技术都不用便能自在地在天空中飞翔，但在考量到要将动能和位能都铭记起来就会感到相当吃力⋯⋯肯定，是由於地球的航空力学而使飞行技术得到飞跃性的提升，像这样在披露时，能被主人称赞实际上是感到很开心吧。
比射出来的机枪炮、飞弹在速度和机动性上要更优异，拥有强大无比的攻击方法，只要用音爆就能粉碎对手，不倚赖在此之上的能力就有超一流的空战技术⋯⋯
如果知道自己的技术被空中坦克给偷学走的话，地球上的战斗机驾驶员们肯定是会痛哭流涕的吧。
风在流动，使得爆炎渐渐地在消散开来。
在另一头，可以看见空母舰的主炮正在充能。是不晓得它要如何才能打中，但没有逃跑就只能说是蠢到不行了。是非常过度相信自己的存在。
被选上的民众，要统治天空之人。神之国。
说起来光是这些危险的字眼，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自尊心比珠穆朗玛峰还要更高了，但是，稍微无法避免会赢得过於无谋的评价。亦或是，还有什麽其他的王牌呢⋯⋯⋯
「嘛，所以啊，不用特意去等人过来啊」
在看着空母舰上更进一步出动而来的战斗机部队的同时，阿一弯起嘴角来笑了。缇奥的火神炮忽然一紧使身体在打寒颤了。
「有种侧腹部被刨开来的感觉，是怎麽回事？」
就在阿一那麽嘀咕着的瞬间，眼看就要发射出主炮来的空母舰──背地里，就损失掉後方船底的一部分了。
不是损壊，而是损失。彷佛，就像是组合起来的甲板被去掉了一样，後方船底的一部分整个脱落了。还一边在洒落着鲜红色的火花。
空母舰剧烈地倾斜了。而且大量的人类就从那损失掉的部分掉落出去。因为离了一段距离而没有听见，但可以想见他们都是一边露出絶望的表情一边在发出悲鸣。
『主、主人哟。你到底做了什麽了呐？』
「当你在战斗的时候啊，因为太闲所以就赏牠们一发炮弹了。是一种里面装着满满的蜘蛛型生物格雷姆的炮弹」
──特殊炮弹　『史克瓦姆・捷尔』
炮弹击中後，不会爆炸开来，但侵入到空母舰船舰内的那个，可以说是一颗茧。里面装满大量超小型蜘蛛型格雷姆，是能够在敌人的体内产生出来的样式。
这次是巨大战舰所以效果还可以，但是如果，这是大型生物的话⋯⋯⋯
顺便一提，除蜘蛛以外当然也能装入其他东西。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虫子送给你☆
『好、好可怕⋯⋯不如说，制作出很无情的东西来了。都竖起鸡皮疙瘩呐！』
「不是吧，现在的你，没有皮肤吧。全部竜麟不是吗。嘛，总之，是在舰内链成会与之共存的阿剌克涅，只让它们对那个地方进行强制肃清而已啊」
『别这麽计较⋯⋯喔咳。唔、嗯，那个地方是⋯⋯呵呵，是这样啊。不愧是、主人。平时是个凶恶又无道更个冷酷无比的鬼畜抖Ｓ小夥子，这种时候还是会受不了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妾身，重新对你着迷上呐！』
「谢谢啦。如果我感觉到你没有要夸奖我的意思的话，之後就会给你很鬼畜的处罚的哦」
因缇奥的话而使太阳穴鼓起来的同时，阿一用克洛斯・威尔德的结将肃清过的一部分──囚禁起来，将有着被当成燃料在保管起来竜群们的地方──完全覆盖住了。
在空母舰想办法要取回平衡时，打算要守护好母舰的增援战斗机有四十架无谋地往阿一他们冲过来了。
缇奥再次像是要展开缠斗似的拍动起翅膀，却被阿一制止了。
「差不多，该对『我们不可能会输』、『用这种方法一定会赢』抱持着这种幻想而做的挣扎给一点苦头吃了。要一鼓作气击溃了。连同心灵」（注：幻想上面的小字「希望」）
『嗯，的确喏。用最强威力的吐息，从正面扫荡可以吗？』
「也稍微让我出手一下吧。我就这样，骑在你的背上会使立场变得很微妙吧」
面对真像个小孩子才会说出口的言词，缇奥噗哧一声就大声笑出来。就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战斗机部队还是在迫近过来。从远处看他们的模样都很疯狂。但，总觉得，看起来像是寄宿着能凌驾我们这边的希望一样。
「那可以说是在幻想。谁敢转而为敌，就先让他的灵魂体验一番」
随即，出现的是将鲜红色的纹路染在黑色的十字架上的群体。飘浮在空中，在阿一的背後整齐地排列好的数量有二百。缠绕着鲜红色的淡淡光芒同时一边在飘浮着景象是纯粹地在煽惑着异样的恐怖感，会有一种待在空中就会纷纷下到墓地里去的错觉。
阿一的眼里，看见驾驶员们大大地睁开眼睛的样子了。他们没有移开目光，而阿一的手如指挥棒般优雅地挥了出去，笔直地伸直了。而他的指尖，就形成一个手枪般的形状。
瞬间，二百具十字架就立刻一个旋转，比较长边的尖端就朝向了正面。
「用数量来压溃，就该像这样」
一拍。轰鸣声。
从二百具的克洛斯・威尔德发射出电磁加速式喷射・子弹，以毎分钟１５００发的速度毫不留情地被施放而出。它已经在空中显现出一面子弹墙了。直到刚才军方所采行的数量战就这麽原封不动被反击回去了。
事实上，如果阿一认真起来是会拿出再多三倍的克洛斯・威尔德，而他们若是知道能召唤出几百具这种死神来的话，他们会有怎样的想法呢。（注：死神这个名词上面有小字グリムリーパーズ/Grim Reaper。有暗指米国空军１０１战斗飞行中队的隐喻）
在最初的一击下就出现直接被击中的而坠落到云海去的战斗机。也有运气好闪避掉的，但是都随着喷射・子弹在空中制造出开来的鲜红色波纹所撒出去的致命冲击波被拧掉机翼坠落了。
单单一次的攻防。只是如此，就使战斗机的战力被削减掉三成了。
『这种情况，已经不是战斗了。而是虐杀了吧』
『那是怎麽一回事。是从哪边拿出来的』
『还不只吧。尼格拉多炮，都还没射击吧』
飞行员们的样子可说是呈现出凄惨的模样。但是，那样的从容马上就消失了。二百具被称作是死亡的十字架一齐飞出去了。似乎，都还以无视航空力学的锐角在做不规则移动，时而像是让会残像产生出来并陆陆续续将战斗机给击坠。
确实，已经不是在战斗了。
这样的情况下，成功控制住姿势的空母舰，终於将主炮的炮塔往阿一他们对准。收束着的银白色的光芒，只是，和刚才的一击似乎有些不同。在银白之中，彷佛就如同是在牛奶里滴入咖啡一样，混杂着浊浊的黑。如果再仔细看的话，或许银白色的部分会比较接近於白色。
刹那，交杂着黑的白光与轰鸣声一起被施放出去。威力，看上去不如刚才所发射出来的一击，但阿一的经验有直接当後盾，在诉说着那比刚才的还更可怕。
在那种未知的、恐怕是他们所谓的王牌的主炮前方，阿一无言地亮出『宝物库Ⅱ』了。
太阳几乎都没入了，夜晚的黑覆盖整个世界，在被白光照亮的阿一的旁边，那个出现了。
「从正面贯穿」
就这样放出一道极光了。彷佛，如同是在否定夜晚还来得太早一样，发出灿烂般的光之颜色，正是照耀这个世界的太阳之色。
──太阳光集束雷射─　『巴鲁斯・琉贝里翁』
充能完成的巴鲁斯・琉贝里翁的水平射击。那正是光的真面目。被收束・压缩到极限的太阳能，眨眼间就驱逐了夜之世界。
空母舰舰主炮的白光，和巴鲁斯・琉贝里翁的极光正面冲突了。
威力相互抗衡，冲突点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是无法想像到的幻想，因为产生出光芒盛开的现象。
『⋯⋯单单一个人，就能和战舰的主炮相抗衡了吗⋯⋯』
因念话而听见吐露出来被吓傻的声音，肯定是来自舰长吧。阿一，对此嗤之以鼻後，敢於用念话来回应了。
『抗衡？幻想要抱持到什麽时候？这种程度啊，还不值一提哦』
阿一说出解放的关键字。
「──『第二压缩炉』解放」
巴鲁斯・琉贝里翁，内部搭载着收束起来压缩过的太阳光所专用的『宝物库』，这点，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搭载充能完全的『专用宝物库』──『压缩炉』是复数的搭载量一点都不奇怪。
第二股能源如果被が解放会如何呢。
答案很简单。
抗衡的状态，轻易就会瓦解。
被吞没、消灭，渐渐地空母舰的主炮拜推回去了。
『っ。攻击。攻击那个男人！重视弹速！剩下的空战部队，都往那家伙的背後──』
那道命令，还没说完就切断了。
『──『第三压缩炉』解放』
死神的，死刑宣告正在被下达。
宛如遭到激流吞没般，空母舰的主炮，在面对极大化的太阳光雷射时，完全抵抗不了就被吞没了。直线前进而去的琉贝里翁的光束，就这麽将前半部甲板的三分一以及三管主炮都吞没殆尽，接着就往遥远的彼端天空直冲而去。
是立刻就做出判断了呢。还是偶然呢。是哪一种并不晓得，但就在快要直击之前空母舰便急速下降，避开变成空中铁达尼号的命运。
但是，损害很严重这点是不会改变的。前半部或後半部都一样，彷佛就像是被什麽东西给啃过一样，可以说另一面的损失。看上去变成一副倾斜，火灾和黑烟，以及小型诱爆的残缺模样，即使如此还是处於能勉强停在空中的情况。
空母舰，一边下降高度一边开始喷出银白色的光芒在掉头了。
「终於有要逃走的意思了啊」
『虽然不知道最後的攻击会造成何种效果，但却是真真切切的王牌吧。被它，从正面击溃，而危及到差点要坠毁了呐。这样还不逃的话，那就已经是狂人的领域呐』
被克洛斯・威尔德追赶的同时，战斗机的飞行员们也拚了命，慌忙地在追逐空母舰。
战斗结束了。以庞大的战力为傲的军方的巨大空母舰，只因二人而被迫撤退了。
在这样的事实下，一边压抑涌上来的情感同时，一边靠近道有空贼的少女和小竜的飞空船。
「咿。咿咿」
「那、那个。骑、骑士大人。真竜大人。这次，就在危险的时──」
就在这时，发出声音，
「──『第四压缩炉』解放」
「诶？」
「咿？」
极光，将一副满身疮痍模旺的空母舰的後半部消灭了。和少女的话语同时。
并且，
「小苍蝇⋯⋯还有十架左右啊。那麽，用这个就够了」
这麽说着的阿一所取出的是对物用狙击炮修拉简Ａ?Ａ。透过狙击镜捕捉到拚命在逃跑的战斗机群的阿一，一个呼吸後就扣下板机。在夜空中拉出一道美丽的鲜红色的线条的炮弹，一发就将以不规则移动在闪避的战斗机都击坠了。
「⋯⋯咿」
「⋯⋯咿」
当看见像是很感慨一样，淡然地将胡乱在逃窜的飞行员们都血祭调的阿一的侧脸时，少女和小竜抱在一起的同时还惊吓过度抖个不停，啪答一声如女孩子坐姿一样坐下来了。陪同的金发二人组也同样以脸色发白的表情在注视着被击落的敌人。只有生还下来的飞行员，很佩服一样「嘘～」的一声在吹口笛了。
『主人哟。那艘空母舰，意外地坚固。还能飞耶。要追吗？』
「不用，没那个必要。正好让人感到不爽，要击坠掉了」
将所有的战斗机都击落完毕的阿一，将修拉简扛在肩上的同时哈地一声笑了。可以听见不知从哪边「不是⋯⋯竜骑士大人吗？」或「是、是恶魔啊⋯⋯」或是「快、快逃啊」传来这些话语，但对露出邪恶笑容来的阿一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看见那样的阿一，缇奥说了一句。
『嗯。不可能从魔王大人的手上逃走了，就是这麽回事呐』
因魔王这一句，不用说更使得少女们哆嗦到不行了。
另一方面这时，在空母舰内⋯⋯
「那家伙呢！？那家伙有追上来吗！？」
「没、没有！目标，没有动作！是放过我们了吧！」
「注意你的说法。不是放过我们！是我们战略性的撤退成功了。下次再说出同样的话来，就当你是背弃信条了！」
「对、对不起」
落荒而逃了。任谁，都像是喉咙乾渴似的在吞口水，同时眼看就快要坠毁的恐怖而让表情都僵硬了。
这点就连舰长也一样。嘴里虽然在说「战略性的撤退成功了」，但那张脸就像是得了毒性很强的疾病一样在抽搐个不停。
「要快点、快点让本国知道。如果以舰队来挑战的话，下次一定⋯⋯⋯喂，到底进入到能否与本国进行通讯的区域没有啊？」
「距离，还大约要１５００。但是，推进力下降，在没有补给的现状下，大概要花二天」
「啧。那些家伙，看来是将补给室整个刨掉了⋯⋯不，说起来，为什麽会知道正确位置？　⋯⋯⋯⋯是，有内鬼吗？」
在极限状态下使得疑神疑鬼在浸蚀着。
但，就在这时候，舰桥上传来通讯了。
『这里是飞行甲板指挥所！希格斯去驾驶战斗机了！他有武装，前往制止的後勤士兵出现多人死伤！请，请派人过来支援！那家伙，不正常了！』
面对突然到来的报告，引发舰桥一片骚动。舰长像是将麦克风拖过来一样抓起来後，就按下战斗机飞行甲板的指挥所的通话按钮了。
『是怎麽发生的！？希格斯的目的是！？为什麽，在这种状况下还要驾驶战斗机出去！？』
『不知道。他的言语支离破碎⋯⋯真的搞不清楚！那家伙来了，不快点逃的话『魔王』会过来的。那家伙，就在这里！这样在大吼大叫，连我们的话都听不进去！』
『搞什麽鬼。妈的，在这种情况下可没有时间去管那个**。允许开火。如果讲不听的话，开火也不要──』
舰长，在感受到某种讨厌的预感的当下即是在要做出指示的时候。
因为听见那个了。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甲板上哦
「！？」
感受到意外的气息，使舰长立刻就往背後看过去了。但是，那里只见连接通道的们，一个人都没有。是幻听吧，然後让视线回到原来位置的他，随即，就不自觉地吞咽一口口水了。
「舰、舰长。刚、刚才⋯⋯」
一名操控员用一脸发白的表情回过头了。不，不只他而已。在舰桥内的所有部下，都和自己一样都转头往背後看过去了。
「看、看什麽看！都给我回去做自己该做的！现在至少要快──」
是幻听。所有部下会回头过去是偶然。一边这样子在说给自己听的同时，背脊就因为有像虫子在爬的感觉才会用怒吼声来甩掉的。应该，甩掉了吧。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中央通道上哦
「是、是谁」
「舰、舰长」
已经呼咙不过去了。当声音激荡开来的时候，因为感受到背後有股气息，於是舰长又再次往背後转过头，但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用生硬的步调让视线回到原处时，果然现场的部下们脸色都发白了。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电梯前面哦
「已、已经，靠近过来了？」
「舰长。一、一号电梯。在运作中！」
「是谁在搭！？影像呢！？」
「没有人在搭！上面没有人！是怎麽动起来的啊」
一名负责远端遥控舰桥周边设备的部下，用半哭着的脸在注视着萤幕。在那里，放映着连接这间舰桥的电梯内部的情况。但是，确实有在运作。在上升中的电梯的内部，并没有人在搭乘。
电梯停下来，门打开了。持续监视着连接舰桥的通道的监视器，也没有拍到半个人影。只是，电梯会自己动起来，还在这一层停下来，把门打开，就在彷佛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一样的时间点上门就再次关上了。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第一个房间的前面哦
第一个房间──是第一防击室。进入到空母舰内，为了防止舰桥被袭击，而隔出来的三个房间。掩蔽物很多，很坚固，是为了能轻松迎击侵入者而打造出来的。
「第一防击室。门口有侵入者。允许射杀！」
进行通知，对人在第一防击室内警戒着的士兵们下达指示。
但是，没有传来回复。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第二间的的房间前面哦
毛骨悚然，背脊上的恶寒在直窜了。用视线，去问在进行监视的部下，但他好像失去意识了，只是在用无法对焦的眼睛在摇着头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第三间的房间前面哦
轻轻松松，就突破了第二防击室。不，可以以突破来称之吧。宛如，门根本不存在一样，卫兵也打从一开始就不在一样，顺顺利利地就侵入进来的『什麽』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舰桥前面了哦
舰桥内悄然无声。不知不觉，从各部门所传来如暴风雨般的损害报告和要求指示的通话在回响，像是屏住气息一样很安静。能听见的，是微弱的呼吸声，以及为了让这艘巨大的船体可以飘浮起来拚命在运转着的动力炉所发出来的运转声。
舰长，悄悄地，从枪套内拔出手枪了。在对衣服摩擦的声音感到烦躁的寂静下，紧紧咬着动不动在吱吱作响的牙齿，慢慢地将枪口往门对过去了。
舰桥内悄然无声。不知不觉，从各部门所传来如暴风雨般的损害报告和要求指示的通话在回响，像是屏住气息一样很安静。能听见的，是微弱的呼吸声，以及为了让这艘巨大的船体可以飘浮起来拚命在运转着的动力炉所发出来的运转声。
舰长，悄悄地，从枪套内拔出手枪了。在对衣服摩擦的声音感到烦躁的寂静下，紧紧咬着动不动在吱吱作响的牙齿，慢慢地将枪口往门对过去了。
「有、有种就过来啊。门打开来的瞬间，就击毙──」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你的背後哦」
不是回荡开来的声音。是有自然由人所发出的声因。近在耳边，像是在贴得紧紧的距离下听到的。
理智，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样的悲鸣，到底是谁发出来的呢。当砰这种清脆的声音响起来时，第一个倒下来的就是掌舵的男人。
射穿他胸膛的就是舰长的手枪。理性消失，处在恐慌状态下的舰长一个转身就开枪了。接下来，就如同在坡道上滚动的石头。所有人，马上就听见耳边的私语了。处在恐慌状态中，随着开枪和徒手相互殴打，使舰桥陷入修罗场中。
那种事情，所有部门都在发生。不论是谁，只要有什麽一接近，就会使精神平衡崩溃。因恐惧而失去理智，逃避的人都活下来了。不过，那样的他们经常能感受到。在某个地方，有什麽在，背後隐隐约约有某个人的气息。
没有发狂的人，不到全部的人的二成。
「现在。就来说明一下是什麽情况吧」
『总之，说明一下Please』
根据阿一的说法，听完逃到远处去的空母舰的现状时，就让维持着黑竜的模样而能灵巧地使表情都一抽一抽的缇奥，努力地以明亮的语气询问了。不这样的话，光是听阿一说就会如同是看见梦境一样。
「你看，刚才有让阿剌克涅们都侵入进去了吧？用那个啊，使用我流骚扰术一百零八招之一了哦」
──魔王流（第三人称）骚扰术一百零八式　『我，魔王桑。现在，就在你的背後哦』
是使用了超小型生物格雷姆，来进行某都市传说『玛◯小姐的电话』的魔王大人版。藉由念话来强制性让人体验『逐渐在接近』的感觉同时，透过魂魄魔法来放大恐怖感。而且，之所以能声历其境，其实从一开始格雷姆就潜藏在对方的衣领周围，藉由『气息操作』来演出『总感觉背後有谁的气息』。而且，要施以最後一道工序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录下阿一自然地『就在你的背後哦』的声音。（注：メ◯ーさんの电话，是鬼故事中很着名的メリーさんの电话。中文是玛莉小姐的电话）
会完美地发狂起来是无庸置疑的，是非常惹人厌的骚扰术之一。『人不在的魔王！』如果能突发性地令人呕气的话，也会使我们这边慢慢地让骚扰的效果产生出来的！
『⋯⋯这种发想太过恐怖了呐。不如说，妾身觉得日本的恐怖故事和都市传说都很犯规。上次，缪就因为感到兴趣而上网去搜寻，整整一天，都窝在被子里不出来呐』
「日本的恐怖故事，该说是比较吓人呢，还是比较容易让人湿漉漉的呢⋯⋯是要在海外才会有的独特氛围啊。唉，总而言之，这麽做就可以了，我按」
一边在苦笑一边在耸着肩膀的阿一，慢慢地取出一个像是开关的东西，然後就毫不犹豫地按下那个开关了。
『⋯⋯姑且，有听到，刚才，做了什麽了呐？』
「嗯？那个啊，因为带走我的阿剌克涅是会让我感到困扰的，所以就要它们贴附在舰内的地方──将其爆破掉」
顺便一提，小指指尖般大小的阿剌克涅酱，大约就有１０ｋｇＣ４炸药的威力。然而，它们的数量大约有二百只。（注：C4炸药的威力是，１公斤可以炸掉１栋五层楼公寓建筑）
动力炉是一定要的，舰桥内和其他重要设施都是重点目标，不是从表面而是在机械内部链成所以侵入上就很容易了。
在『我，魔王桑。现在，就在你的背後哦』下，就会使出色地在上演大混乱戏码的他们无法去应付了吧。
失去动力，失去舰桥，连补给也没办法，船员们大抵上都在发狂☆中。肯定是会坠毁的吧。
如果这样还不会坠毁能回到本国的话，那就很值得称赞了。
非但如此，看见一边「最後就来个爆破──很Men啊」地在说着，实际上显露出一脸舒畅表情的阿一，不只缇奥，就连持续在瑟瑟地发抖着的少女和小竜、随从的金发二人组，甚至就连表情都在抽搐着的飞行员先生，
「『『『『你是鬼啊』』』』」
「咿」
齐声，漂亮地吐槽了。
如果，有同班同学在这里的话，肯定会这麽回答的吧。
──不愧是魔王啊
这样。


◎012　アーティファクト一覧
「データが⋯⋯消えた？」
灵压がよく消えるあの人のように、复活しなかったデータ。
すみません、今、书き直し中です。明日の昼までには更新できるはず！
もっとも、说明回みたいなものなので、今回の话はあんまり面白みはないです。
取り敢えず、更新遅れてごめんねついでに、神器一覧をアップしときます。
════════════════════
ハジメの神器一覧です。
时间つぶしにどうぞ。
白米自身、全てを把握していませんので、他にもあるかも。
他のメンバーの神器は、そのうち追加で记载します。
多纳＆修拉库
全长３５ｃｍ。６连回転式弹仓。タウル鉱石、シュタル鉱石、亚桑裘姆鉱石の复合鉱石制。
名称由来はドイツ语の「落雷」とか「雷鸣」とかそんな感じ
修拉简
全长三メートルくらい、单发式、◯口径の电磁加速式对物狙击炮。
名称由来はドイツ语の「ツェアシュラーゲン（粉砕する）」から⋯⋯だったと思う。
修拉简Ａ・Ａ
修拉简の後継。威力・射程が大幅向上。狙击铳の枠を超え、狙击炮の等级に达した。
Ａ・Ａは「アハト・アハト」の略。详しいスペックは知らないけど、语感が素晴らしい。威力も素晴らしいらしい。よって采用。
梅杰莱
ガトリングレールガン。回転式六炮身、口径３０ミリ、毎分１万２０００发くらい击てる。初期型は冷却が间に合わず、五分くらいしか击てない感じだった。
梅杰莱・デザストル
梅杰莱を一つの炮身と见立てた六炮身ガトリング。单纯に威力六倍
オルカン
ミサイル＆ロケットランチャー。
阿格尼・奥尔冈
全长三メートルの翼付き十字架。３００发のペンシルミサイルを同时发射可能。
Pile Bunker
ロマン
ガトリング・Pile Bunker
超ロマン
克洛斯・ビット
空飞ぶ十字架。盾にもなるし、炸裂弹も放てる。互いをワイヤーで结んで结界も张れる。
克洛斯・威尔德
克洛斯・ビットの後継。黑色で红色の纹样あり。厨二の集大成。
铅笔型・克洛斯・威尔德
别名『触るな、变态！』
琉贝里翁
太阳光集束雷射。天からちゅどん。
巴鲁斯・琉贝里翁
天からちゅどんの後継。
ミラー・ビット
天からちゅどんの搭载机。空中にばら撒かれることで雷射を反射し、多角攻击が可能になる
ロゼ・ヘリオス
天ちゅ搭载の爆弹。宝物库を利用して太阳エネルギーを炸裂させる。
円月轮
円月轮。中央部分がゲートになっている。
可变式円月轮　俄瑞斯忒斯
円月轮の中にワイヤーが仕込んである。三分割して特大のゲートを展开できる。
グリムリーパー
机械仕挂けの魔物。内部に兵器が满载
メテオインパクト
ただの岩石。相手は死ぬ
魔力炮グレンツェン
非杀伤だから大丈夫！
宝物库
なんでも入る
魔力驱动四轮　布利捷
ハマーっぽい车。刃、まきびし、手榴弹、狙击炮などギミック满载
魔力驱动二轮车　休钛弗
アメリカンっぽいバイク。今は希雅の爱车で魔改造されている。空も走るらしい。
ボーラ
拘束用。最近は缇奥专用か、ハジメマミーの物干し用
义手
くっ、俺の左腕がっ
奥尔尼斯
鸟型侦察机。形状は他にもいろいろある
大盾
柩型。下から杭が出て地面に固定できる。三种鉱石の复合。
可变式大盾　艾迪翁
球体型の全方位防御が可能。
アワークリスタル
一定范围の时の流れを遅くする。
スカイボード
エウ◯カ
フェルニル
マンタ型の飞空艇。重力制御なので变态机动が可能
潜水艇
マグマにも耐える。
手榴弹 　　 ちゅどん
闪光手榴弹　　カッ
焼夷手榴弹　　ゴォ
麻痹手榴弹　　アバッ
催泪手榴弹　　んぎっ
破片手榴弹　　⋯⋯
念话石　异世界版携帯电话
特定石　异世界版ＧＰＳ
远透石　异世界版望远镜
感应石　异世界版远隔操作机
魔眼石　厨二
封印石　魔力を雾散させる。月を封印していたブロック
クリスタルキー
世界越えの扉すら开く键
导越の罗针盘
なんでも发见できる
魔晶石シリーズ
魔力をストックできる。指轮、イヤリング、ブレスレットなど形状はいろいろ
チートメイト
基础能力向上。限界突破に耐える肉体强化が可能。チートは友达さ！
ノヴム・イドラ
幻影を作れる。
デリスァノース
复制魂魄を付与したもの。相手の魂魄干渉を妨害する。生体ゴーレムと并用することで疑似分身体が作れる。
ロブ・レーゲンシルム
高速回転する三段式突击枪。封印石と特殊な凹凸、高速回転で魔法そのものを掘削雾散させる。
特殊弹　リビング・ブレット　生きた弹丸。使用者の简易な命令を闻いて目标を击破する。
特殊弹　バースト・ブレット　冲击波を伴う弹丸。
特殊弹　艾格斯・布雷德　弹丸と弹丸、弹丸と使用者の座标位置を空间ごと入れ替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特殊弹　ヴィズオン・ブレット　ノヴム・イドラと并用することで、幻影を飞ばすことができる。
～～～～～～～～～～～～～～～～～～～
～～～～～～～～～～～～～～～～～～～
☆追加です。
生体ゴーレム　アラクネ
蜘蛛型ゴーレム。睡眠药、麻痹药、不能药などをぷすっとできる。链成もＯＫ。割と万能
卫星型　贝尔・亚加鲁达
再生魔法の光が降り注ぐ。
特殊炮弹　史克瓦姆・捷尔
色々诘め込んでぶち込む系の炮弹。大型生物は泪目必须。
鱼雷
オアシスを赤く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太古の怪物も割と杀せる。
天幕とこたつ
ハジメの生み出した文化の极みだよ
キャンプ道具一式
今は空间拡张でシステムキッチン付き３ＬＤＫ
ドライヤー
艶が増す
冲击手榴弹
ひでぶっ
仮面シリーズ
仮面ピンクは永久欠番。战闘能力上昇大
ゲートキー＆ゲートホール
ドア无しのどこで◯ドア（ゲートホールのある场所限定）
グラヴ・ファレンセン
重力を何倍にも増大させる。
ラスト・ゼーレ
谁でも限界突破
ドリュッケン
希雅の战槌。可变式で炮击モードになる。
ヴィレ・ドリュッケン
ドリュッケンの後継。１００トンはんまぁになる
黒隷鞭
缇奥の鞭。黑竜を量産できる。ハジメが缇奥に使用することもある。
廻祸魔剑　厄里玛・埃伦提
香织の双大剑。ドレイン系の魔剑
福音圣剑　贝尔・莱克希昂
香织の双大剑。回复系の圣剑
シュッツエンゲル
设置型。香织の结界魔法を大规模展开させる。
黑刀
雫の爱刀。ハジメからの初赠り物。夜、手入れしながらニヤニヤしたりする。缠雷・风爪・重力切りEtc
意思示す刀群
取り敢えず、胜手に动く黑刀の群。厨二力が足りない。改名检讨中。
双鉄扇
使用者は铃。ちんまい子がちょっと优雅に见える。
空力ブーツ
空を跳べる
生体ゴーレム　デモンレンジャーッ
缪のゴーレム战队。いつの间にか自我を持っていた。缪命名『べるふぇごーる』『さたん』『あすもでうす』『るしふぁ～』『まもん』『れう゛ぃあたん』『ばあるぜぶぶ』
最近、おねだりしてパパにもらった小型ゴーレム达が、『あがれす』や『しとりぃ』『まるばす』などと命名されたとか⋯⋯
どんなぁ・しゅらーくぅ
缪专用多纳＆修拉库の小さい版。魔力式バッテリーによる电磁加速も可能
こてつぅ・むぅらまさ
缪专用小太刀。最近、自我を持ち始めたとか⋯⋯
これは武器です
缪专用打黑鞭。テロリストの息子桑を歼灭できる
触れるな、变态
缪专用铅笔型・克洛斯・威尔德
ぴっこぴこはんまぁ
缪专用ピコピコハンマー。先っぽにウサギキャラあり。
月お姉酱の爱
缪专用宝石魔◯。
════════════════════
概念魔法付与の神器は除外。あれっきりなので。
他にも、こういうのあったでしょ？　というのがあれば感想にでも书いてもらえると追加しておきます。
说明が酷いのは、ご勘弁を⋯⋯


◎013　提奥编　天空世界の歴史
金属破裂的声音响彻开来，飞空船的高度瞬间就往下降了。
「咿」
「咿」
面对展现出一副鬼畜般的美好笑容的阿一，抱在一起瑟瑟地在发抖的银发少女和小竜发出小小的悲鸣声了。是发生什麽事情了呢，金发的女性用无线电般的东西在与舰桥般的地方在进行连络。
『罗瑟大人。船舰的损壊很严重，无法维持浮力』
被扩音出来的声音在向所有人传达。被叫作是罗瑟的银发少女，忽然取回了自我後，就将视线往小竜──克怀贝尔看见过去。克怀贝尔回看了罗瑟後就一个点头，
「咿iiiii～～～」
地，发出尖锐的声音了。从那小小的身体释放出银白色的光芒，温和地包住整艘飞空船。
『浮力上昇，百分之五十。再稍微拜托您一下，克怀贝尔大人』
「咿、咿咿」
宛如，像是在说「交给我！」一样，克怀贝尔露出有些得意洋洋的表情挺起胸膛。看来，是用那股特殊的银白之力，来使下降高度的船舰恢复浮力的样子。
吐露出放心之气的罗瑟，紧紧地抱着深爱的友人兼搭档的克怀贝尔後，便重新将视线看向以一副很感兴趣的模样在看着自己阿一和缇奥了。
站起来，把克怀贝尔放在旁边，接着就展现出似近於屈膝里的优雅行礼了。被风吹抚着的头发在胡乱地飞舞，明明服装也如同是工作服一样的朴素，但却让看见那副模样的人忽然觉得很有气质。
「初次见面。竜骑士大人、真竜大人。我是亚文斯特王国的女王罗瑟・费尔斯・亚文斯特。我代表竜王国，感谢您这次的鼎力相助。⋯⋯很不巧现在这种情况，无法大大地回报您的恩情，但是请您务必，要让您的羽翼在我舰罗瑟莉亚号上休息」
原来如此，虽然打扮很寒酸，但会这麽有气质的原因可以了解了。看样子，并非单单是空贼这点阿一的预测是正确的。
罗瑟的话，让两旁金发的男女视线在旁徨着。虽然被救了一命是事实，但对眼前的二人并没有太多的认识。缇奥的存在还说得过去，但阿一所作所为和强大的力量，对身负守护女王之身的人来说，要轻易地推心置腹是会感到迷惘的。
「咿。咿咿！」
「啊，你看你，克酱！很没礼貌哦！」
到底不敢违抗，但舍弃不掉警戒心⋯⋯金发二人组不知不觉还是会戒备起来，对那样的她们投以一个斜眼，克怀贝尔就飞快地飞出去在阿一和缇奥的四周开心地在飞来飞去了。
罗瑟，用生气的表情在「快回来啊～啊！」地在呼喊，但克怀贝尔却是相当喜欢竜化状态下的缇奥，一边在缇奥的鼻尖前飞着一边投以深感兴趣的眼神。
「缇奥」
「我知道了」
在阿一的提点下，缇奥让她的身体覆盖在黑色的魔力光所形成的茧里面。悉悉簌簌地在缩小。不久，就从砰的一声四散开来的魔力中，出现往常的缇奥了。
「⋯⋯怎麽回事。真的能变成人类啊。不会是传说吧」
「即便用这双眼睛亲眼看见，都还是不敢置信」
「姊姊。可以揍我吗？我，想我是不是看到幻觉了」
被阿一救了一命的飞行员──鲍维德一边用手贴住额头一边在嘀咕，而金发的二人组也同样用不敢置信的模样在惊讶着。
阿一和缇奥，就在他们的惊呼之中降落在甲板上。这时，缇奥虽然是展开竜翼浮游着，但阿一却很自然地，就踏步在空中降落下来，这使得包含罗瑟在内的所有人眼睛就快要飞出来。
一边将红色的波纹扩散出去一边有如在下楼梯一样正常走下来的阿一，每个人都无言地在凝视着他的脚下。就连降落在甲板上後也同样，所以人的视线都仅仅在盯着阿一的脚底。
「喂，回魂喔。这边也有许多的事情想要问你们。时间有限哦」
阿一一边用脚在答答地踢踏着地面一边在那麽说着，而罗瑟她们则都忽然清醒过来与阿一的视线重合在一起了。但是，视线又游走了起来往脚底在看过去。
「抱、抱歉。那、那个竜骑士大人。您都来我们这里了，是愿意在我们的船舰上让翅膀休息一下吗？」
「我不是竜骑士，根据情况马上就会离开，但⋯⋯算了，总之，想和你们聊一聊可以吧？」
真对阿一的用字遣词，金发二人组皱起了眉头。是不由得要说什麽，就被鲍维德一句「别妨碍到陛下啊」给叮嘱了。
「是这样啊⋯⋯太好了。很欢迎各位。竜骑士大人、真竜大人。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让我知道您的名字呢？」
「就说了我不是竜骑士。⋯⋯我叫阿一，这位是缇奥」
「请多多指教，抱有疑虑的女王大人哟」
「好的，请多多指教。阿一大人、缇奥大人」
露出满面的微笑，罗瑟用大人在称呼。自己虽然自称是一国的女王，但不管怎麽看似乎将阿一和缇奥当作是在上位者。这种感觉，一定是和听不习惯固有名词有关吧。
总之，在营造出和军方不同的友好气氛下，阿一将视线往远方看过去了。被吸引住而将视线移过去的罗瑟她们，捕捉到阿一所看见的东西。那是，一个巨大的金属块。是被强制拆解下来属於空母舰的一部分。
「那个，那是⋯⋯」
面对罗瑟所发出来的疑问之声，阿一代替回答在操作克洛斯・威尔德了。被结界包围住的金属块，藉由克洛斯・威尔德的移动在靠近过来。
「唉，干嘛。这些家伙是无罪的啊。到底不希望一起跟着船坠毁」
「那、那个⋯⋯」
斜眼在看着感到困惑的罗瑟，阿一以收束链成将眼前的金属块分解成粒子状。面对巨大的金属块，在红色的火花包围下就化成沙状消失掉的景象，任谁都会哑然无语。
不过，真的会令人惊讶的现在才正要开始。外墙消失後里面的样子就显露出来。那里，
「什。是竜，而且还这麽多⋯⋯」
「呿，是这麽一回事啊。那个地方是，将那些家伙当成燃料的燃料库」
罗瑟摀住嘴巴吐露出嘀咕时，鲍维德就一边在砸嘴一边说出正确答案。
收纳着近百只的竜族的房间在一瞬间就被分解，在阿一的手上变成几个拳头般大小的金属块後就被收进『宝物库Ⅱ』
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飞的缘故吗，在关着自己的牢笼消失後，飞不起来而掉落下来的牠们，就呆坐在阿一舖设好的结界底部四处在张望着。
「糟糕啊。能马上飞起来就好了，但是⋯⋯连飞行的力气都没有啊飞ぶ力もないか」
「唔嗯。要保护这麽多的数量的话，要稍微花点时间。怎麽办，主人哟。用作弊者和妾身的变成魔法，也能强制对肉体进行改造吧？」
缇奥提议，在过去曾让在神域内的敌方魔物都变化成黑竜的魔法。阿一在思索那项提案，但在做出回答前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咿，咿咿咿」
克怀贝尔，飞到飞不起来的竜群的前方，让其身放出银白色的光芒。释放出来的光芒如雨般飞散开来往竜群倾注，一段时间後，竜群感到困惑而开始动起翅膀来了。
一开始是慢慢的。像是在确认一样。好像回想起过去了。
一只，接一只使身体飘浮起来，竜群就开始在空中飞舞了。
「王竜⋯⋯吗？那些家伙对那只小不点幼竜的称呼」
「嗯。能给予竜族力量的竜。正可说是竜王呐」
缠绕着银白的小竜的四周，大大小小的竜群像是像是在景仰一样，像是在献上敬意一样在飞翔。面对那样的景象，阿一和缇奥露出感到佩服的表情在眺望着。
不久，竜群就强力地拍动翅膀，一群接一群飞走了。或许，那边有浮岛吧。克怀贝尔，很明显做出往那边飞的指示。牠们的翅膀能得到休息是确实的吧。
「谢谢您，阿一大人、缇奥大人。没想到您能在那场战斗中，去救出那些孩子们⋯⋯向您致谢。我代表期望能深爱竜、与竜共存的竜王国向您致谢」
明显地向前跨出一步的罗瑟，深深地垂下了头。
看来，和军方不同，罗瑟他们好像对竜族是抱持亲情之爱般的信念。以为她们所拥有战斗机和飞行船，都是使用竜的心脏来当能源，但看见罗瑟的举动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她们，一点都没有给人会去杀害竜族取出核的模样的印象。
这更加地，在内心被刺激起兴趣来想要去问问来龙去脉，同时阿一和缇奥，就在罗瑟的建议下被招待到接待室内。然而⋯⋯
舰内满是千疮百孔，来回在修补的船员，有时候会发出杂音面对眼看就快要坠毁的模样，「⋯⋯这样子，没问题吗？」面对阿一这样的提问罗瑟「没、没问题，大概吧？」这种回答并且眼神还游移起来形成疑问句的结尾，最後，演变成阿一来回在替船舰进行修补了。
因为很希望在谈话中能不坠毁，所以一边让人带领到损害的地方，一边依序以链成在修理。不足的部分，就使用从空母舰那边所抢来的大量素材来修复。
面对进出红色的火光後，损壊之处眨眼间就恢复原貌的异常景象，包含罗瑟在内的船员们看到睁大着双眼。
就连在移动中也是一样，他们的视线就牢牢地在看着阿一的手。往右边动视线就跟着往右，往左边视线也会跟着向左。转～起手臂时，视线也同样会跟着转～来转去。
⋯⋯稍微往右边早了。视线很快地就往右边过去。往左边，还显露出要往上举！被骗到而将视线往上移动过去！左上下右左右上！结果变成左上下右左右左，啊，弄错了！？
「为什麽在玩这个呐，主人和女王大人」
「啊，哎呀，抱歉。这些家伙很老实地就跟着在动，所以不知不觉⋯⋯」
「对、对不起。感觉视线跟不上就输了，不知不觉就⋯⋯」
罗瑟和四周的人们都红着脸，全都显露出「糟糕，不知不觉⋯⋯」的表情。说不定是意外地很会跟风的集团。
就这样，终於被招待到接待室来的阿一和缇奥，就往硬梆梆的沙发坐下来了。眼前，被放上在冒着热气的饮品。恐怕是红茶这类吧。微微的甜香气在挑逗着鼻腔。
在正面的是罗瑟。金发二人组在待在她的背後站着。路上就知道了，二人是姊弟，姊姊是奥尔嘉＝克洛，弟弟叫约翰＝克洛，好像是罗瑟的贴身侍卫。姊姊是侍卫队的队长，而弟弟是副队长。会驾驶战斗机，也是个接近战战斗的高手。好像平时就会去照料日常生活的样子。
「阿一大人、缇奥大人。很抱歉这麽单刀直入，二位有什麽目的呢，可以的话能否请您说一下呢？我们是⋯⋯我们的目的，是有使命的。我想，如果是传说中的真竜大人也许已经掌握了，但是⋯⋯像这样，在我们危急时赶来，可否期待您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呢？」
「等等，等一下。先冷静下来」
话刚说到一半，面对探出身子来罗瑟，阿一伸出双手制止了。急忙缩回身子的罗瑟在感到不好意思的同时就坐下来了。
「首先我说一下，我不是女王小姐你所说的竜骑士，也不懂真竜这个词句的意思。原因是，我们并非是这个世界的住民」
「⋯⋯不是，这个世界的住民吗？对不起，我不懂您说的意思」
「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是别的世界的人类。不会降下这种黑色的雨，文明也没有毁灭。有复数的国家存在，姑且，是能够相信秩序和法律的世界」
罗瑟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感到困惑了。
阿一也没有勉为其难在露出苦笑，同时谈起来到这里的经过了。最终要不要相信就看罗瑟他们自己来决定，总而言之，以此为前提，有传达出希望能将这个世界的事情、情势、每次都会出现的专有名词的意思都说明一番。
「虽然是很难让人立刻就相信的话⋯⋯首先，如果我不说的话，可以理解事情本身是不会有进展的。话虽如此，该从哪边说起比较好呢⋯⋯」
「这样啊⋯⋯那麽，首先，就告诉我们这种黑色的雨是什麽吧。从那里开始说起。为什麽，地面会被那种与雨水侵蚀？」
「从那部份开始吗。您真的，一点都对这个世界不了解呢⋯⋯」
罗瑟摇着还在困惑中的头，喝下一口红茶来沉淀了。该怎麽说呢，稍微想了一下之後，接着就说出来。
「黑色的雨，那据说是堕落的王竜──赫尔姆特的叹息和愤怒的证明」
从前，在还没有黑雨之时，是以罗瑟的祖先所担任国王一职的亚文斯特竜王国为中心，竜和人类能够共存的和平时代。
「在那个时代，竜和人类，会在来到一定的年龄时选出一位值得付出一生友谊的伙伴是很平常的。在那样的时代中竜王国的王族，所拥有的夥伴就是王竜之一的邪竜赫尔姆特」
「所谓王竜，指的是什麽？」
「所谓王竜，指的就是在竜族中具有特殊能力的竜。拥有银白色的鳞片，能给予竜族和大地力量，还会说人类的话语来进行交流。是唯一会与竜王国的王族交换友谊的竜之王种」
作为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家──亚文斯特竜王国。其理由的一部分，就是在世界上拥有竜这位最棒的朋友，能与王种交换唯一友谊这一点。
「原来如此。那一定是很有权威的国家吧」
「嗯。世界的中心，无疑就是竜王国了吧。但是，那也就快要结束了。──因为科技的发展」
除了竜的存在，以及除了具有特殊能源的矿石之外，就是个不存在魔法这种不可思议之力的世界。地球和一样会发展科技是必然的。不同点在於，电力和瓦斯的替代品，则是使用一种名为天核的能源。
「所谓天核，难道是沙粒还细小天蓝色的矿石吗？」
「您知道那个东西啊⋯⋯⋯是的，正是如此。是具有能转化成各种动力，促进作物生长，中和重力等这些特性的特殊矿石。采集起来很辛苦的矿石，顺着这个特点，才能让这麽大一艘的飞空船和战斗机飞行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则可以产生出光源、暖气、冷气来」
「⋯⋯这艘船，并非是使用竜的心臓吧」
「っ。那是当然的。我们，才不想和克瓦伊连那些人一样」
「⋯⋯冷静一点。什麽是常识什麽是非常识，我一点都不了解。因为要认真听女王小姐你所讲的，才拜托你说明的」
「啊，真、真是对不起」
被阿一的话语一浇才使沸腾起来的头脑得以冷静下来的罗瑟打了一个咳嗽了。重新展开说明时，对於竜的心臓──那个被称作竜核，即使是一公分的角块，都拥有等同於拳头般大小的天核所具有的能源。
当然，加工起来花费也好效率也好都相当不错，但对於没有舍弃与竜共存亡这种国家理念的竜王国的末裔罗瑟她们，好像就只会去使用天核。因此，才会比敌人──克瓦伊连天空神国的飞行船在规格上要落後好几阶，因为补给不足经常处在物资不足的艰困环境下。
无意间，一喝却发现眼前发出芳醇香味的红茶很难喝⋯⋯
「嗯唔。这个不错啊。拜托你再来一杯」
「啊，好的」
阿一先生毫不留情地就要求再来一杯。还在过着极为贫苦的罗瑟下苦笑的意思下说明完没多久。克洛姊弟档显露出感到战栗的表情。这个男人的神经，会不会是用特殊合金制的缆线所做成的呢！？。
「然後？接下来？」
「啊，好的。嗯那个⋯⋯对了。技术的发展还在持续中，就有某位研究者发现到了。比起天核，竜核这东西的效率还要好非常多。竜是人类的好邻居，所以在死掉後也会被慎重地埋葬。竜核应该可以说就是竜的灵魂它会与亡骸一同埋葬，回归大地。那是当时很理所当然的做法」
「让探究心，超越那个常识了啊」
「那名研究者的感受，不明。据说记録上，他在研究的末期，用意外事故身亡的夥伴的竜核打造出一台在当时是最快的战斗机了。然後，除那个以外就什麽都没有再制作过了。⋯⋯或者说，是要让已经不在的朋友的灵魂坐上航空器，再次一起在空中飞翔，或许只是这样也不一定」
实际情况并不知道。但是，作为事实，在他注意到的同时，全世界的国家也跟着都注意到了。那就是竜核的价値。
就这样，展开行动了。名为猎竜的残忍可怕行为。
运用天核的技术，首先在开采天核的这个关键点上是很花费工夫的。至少必须要有拳头般大小的天核，但能开采到的都是比砂粒还要更细小。大小只能藉由收集起来进行压缩而已，还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费用。光做出一个研究来就必须相当劳心劳力了。
这点，随着竜核的出现就消除掉了。研究得到飞跃性的进展，技术上则是以相当惊人速度在发展。
「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收集竜核，可以说技术的竞争相当激烈。在这样的过程中，只有竜王国，则是用尽各种手段要去阻止猎竜成为世界的潮流。经济制裁，取得竜王国的优惠政策，天核的输出⋯⋯必要之时，也有要和王竜一起行使武力的打算」
「⋯⋯那种事情能做到什麽时候？」
罗瑟，因阿一的话而浮现出に为难般的笑容了。
四周的国家，持续在技术发展下，去否定猎竜──那是，和落後全世界是同样的意思。如果和权威国家在技术水准上具有压倒性的落差的话，会得到世界各国怎样的评价是不难想像到的。
即使如此持续在否定猎竜，就是竜族要肩负起作为世界的平衡作用。这件事在科学上，是无法被证明的。是如同迷信般的东西。但是，将对世界有害的物质从体内取出，净化掉并还原这个作用却是被信任了。
那指的就是竜王国。
在技术不断在发展并推进的世界里，无法得到证明的事实就没有相信的价值。即便竜王国，去游说持续猎竜下去会引发灾难，都还是充耳不闻。
就这样竜王国的威信动摇了，发言力下降，在威望上显露出阴影了。
「在那种状况下显露出焦躁的人，就是当时的竜王国的第一王子。他，是无法忍耐祖国的衰退吧。认为是迷信就该要割舍，强烈主张要去进行运用竜核的技术研究」
「当然，并不会有什麽正面的结果吧」
「嗯。在记录上，被撰写下竜王国之耻，或是背叛者⋯⋯这些很难听的字眼了呢。但是，即使遭到祖国所有人的责难，他都没有停下来。⋯⋯不，正因为打从心里爱着祖国，才使他根本不能停下来」
「⋯⋯总觉得可以想像得出来。事情搞砸了吧？」
在是啊这种氛围下阿一仰望起天空来。缇奥也想像的到是发生了什麽了吧。光是倾听忧郁般的言语就叹出气来了。
面对二人的模样而露出苦笑来的同时，眼神浮现出悲伤来的罗瑟继续说了。
王子，将自己最好的朋友王竜杀了。
暗地里在进行竜核技术的研究。作为最後的完结，他杀害了伙伴，以其竜核──建造出世界第一艘，使用王竜的竜核所打造出来的巨大飞行战舰。
那副军容很惊人，当时的军事平衡，就因为这一艘战舰而略微倾斜了。
想必，王子一定感到很安心吧。这样子一来祖国就得救了。安泰了。除此之外，也不会被其他国家轻视，而发生容易被侵略的状况。
「於是乎，竜王国取回了威望，替代掉失去的自豪和说服力」
「大概吧。即是诉求不要再去猎竜，谁也听不进去。总之，杀掉竜的王族而造出战舰了。姑且其他国家另当别论，怎麽看都是抛弃掉人民了吧」
「完全正如那个说法。在竜王国内一片譁然，也迎来内部分裂的危机了。只不过，内乱的危机就不详述了，就从发生可怕的事情开始说起吧」
天空，开始降下黑色雨水了。
「走到这般地步，全世界才终於注意到做错了。黑色雨水的真正面目，就是天核和竜核所放出来的所造就出来的悲惨下场。因为在空气里面散布着变质的物体，具有不会给予而是会夺取活力的性质」
「原来如此。详细的原由就先搁到一旁，竜族，和天核才是正确的平衡吧」
「哼。世界是以平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昼与夜、男与女、正和负⋯⋯如果存在正向能量的话自然也会存在负面能量。吸取竜族和天核的负面能量，相对的正向的能量就会释放出来，被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会承担起负责要转化掉负面能量的作用，再次使其被吸收到竜族及天核里面⋯⋯世界就是这样子在循环吧」
灾厄显现出来使得竜族的作用第一次被证明了。
但是，注意到那个事实的人类，却是往未来在勇往直前。
「演变成竜族的尊严，遭到践踏了。不但没有废止猎竜，也不保护竜族，人类作出的选择就是──养殖」
「噢喔。我能了解⋯⋯世界虽然不同，但人类的业障不管到哪都很深重啊」
在几个国家内，作为秘密建造出来的养殖场被公开了。人类，已经从面临世界的危机之前，染指无可挽回的罪责了。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吧，无法想像敢光明正大去贩卖养殖经验给全世界，这样的行为相当愚蠢的事。
对人类的所作所为，会感到愤怒的人是谁呢。
絶对。就是竜的王族。
坚信过了。竜王国的王族和国民，是打从心里去爱竜族的自己，正因为国家面临危机都没有要舍弃共存的意志，人类和竜肯定是能再次携手向前的。
忍耐过了。即使阻止不了猎竜而使竜族不断地在失去生命，即使亲人的王竜被王子杀害，如果顺着情感去肆虐的话，也很清楚应该要去爱的竜王国会被全世界给击溃。
「国王做出了决断。他向王竜们的父亲也是自己的伙伴──萨德兰说，人与竜，应该要诀别。要牠带着全竜族，逃到世界的尽头。如果，能从黑雨中存活下来，到时候，希望能再重新给予再来过的机会。萨德兰答应了，决定要与人类诀别。但是，这个决断，来的有些迟了」
「⋯⋯萨德兰的孩子，忍受不了了吧」
身为萨德兰的孩子，被杀的王竜的双胞胎哥哥──赫尔姆特，在父亲做出决断前，便去袭击养殖场和那个国家了。
与此同时，还没有消失掉的共存派的希望也消失的十分彻底了。有了大义名份的各国，便以舰队去实行将王竜掳获起来或讨伐了。
「尽管各国联合起来，步调也没有产生凌乱，还迅速又正确地进行了讨伐作战。以无比之力引以为傲的萨德兰，为了让与其相应数量的竜族能逃走就竭尽全力了」
「早就被看准了吧。又或是以养殖行为来进行挑衅。为了将残存共存派都排除掉，完全就是针对威胁性的王竜而来的」
「没错，正是如此吧。旅行到世界的尽头而集结起来的竜族，都被连合军的数量压垮而坠落了。萨德兰的孩子们一一被讨伐，或是翅膀被折断遭到掳获⋯⋯正是一幅形塑出地狱绘图呢。至少，足够让赫尔姆特变化成邪竜了吧」
兄弟被杀，尊严被践踏，不断累积起来的黑色感情，再次在眼前看见姊弟们被蹂躙的景象──而爆发开来了。赫尔姆特的精神崩溃，在他的内心有什麽觉醒了。
赫尔姆特，就在要发出会使恐怖感深植在听者内心的咆哮时，应该是晴朗的天空瞬间就覆盖起乌云，像是看准了一样开始降下黑雨了。
「呼嗯。只要听到的话⋯⋯是将竜族拥有的循环之力，反转了吗？但是，如果王竜具有能操控天气的能力，我想基本上是不可能败给人类的⋯⋯」（注：ふむ/呼嗯，是思考时的语气词）
「正常的吧。超过限度的愤怒和憎恶，才使得赫尔姆特的位阶能够提升起来吧？啊啊，难道，就如女王小姐说的进化成真竜了吗？」
对观察很好的二人，罗瑟在苦笑的同时赞同了。
所谓真竜，竜王国的王族和王竜们的祖先有提过。其能力很巨大，能操控天地，并且还可以变化成人类。只是传说，神话故事里的存在。
赫尔姆特虽然没有留下人类化的记录，但在能操控天候这点上，好像就如历史上所提到过的从王竜进化成真竜了。但是，是限定在能用阴天来覆盖全世界下起黑雨这种能力。
「缇奥大人能人化，那压倒性的能力⋯⋯是操控风和火炎吧。那个，果然真竜大人⋯⋯」
「不不不，妾身不是真竜哦。是相反呐。不是竜变化成人类。而是人类变化成竜才是正确的认知哦」
「人类，变成竜？」
「我们的世界⋯⋯部队，正确来说是缇奥的世界，就有那种种族存在。这家伙的家人都能够竜化。如果这样就是真竜的话，神话的价值可就要大大减分了吧」
喀喀地在笑着的同时一句「嘛，即使不是真竜，却是神龙啊」後，阿一就向缇奥投以戏弄的眼神。缇奥，则是一句「不要说谎」後就把头扭向旁边了。
面对二人不拘小节的关系，使得罗瑟提心吊胆地询问起来。
「那个，那麽，果然二位就是竜骑士大人和真竜大人⋯⋯」
「据推测，竜骑士是神话中才会出现的存在，也是真竜的伙伴，我觉得和那种感觉完全是不同的。缇奥虽然能变成竜但无庸置疑是人类，说起来她是伙伴却不是朋友而是我的妻子」
「您、您的夫人⋯⋯」
「唔、唔唔。夫、夫人⋯⋯第一次被这麽说呐。什麽呀，这种心痒痒的感觉。主人哟，这孩子，是个很棒的孩子呐！」
第一次被以夫人来称呼，而使缇奥害羞起来，整个扭扭捏捏身体显得很苦闷。面对罗瑟的眼光一下子就浮现出亲爱之情的神色了。是打哪来的呆萌龙啊。（注：チョロゴン/呆萌龙，这一句是NETA 小林家的妹斗龙，小林在哄骗朵露时说出来的话）
将扭捏作态的缇奥晾在一旁，阿一在催促继续说下去了。因为觉得「唔唔，主人哟。妾身是夫人呐」地贴过来的呆萌龙很烦人，总之，就赏了她耳光来让她安静。面对「啊嗯」地发出娇声来的同时就倒在沙发上露出一点恍惚神情来的废竜，使得罗瑟的她们的视线都在盯是着了。
阿一一个咳嗽声才使她们返回到现实。
「啊，那、那个⋯⋯对了。变成真竜而让全世界开始下起黑雨的赫尔姆特，可以说已经失去原本的心性了。不关人或竜，发出像在以破壊为乐的笑声，同时蹂躏起一切」
「变质了啊。邪竜就这样，诞生了啊」
「是的。萨德兰，为了阻止堕落的儿子而展开了死斗。同时，他的伴侣黛蒙丝带着还活着的孩子们回到竜王国了」
一个理由。为了要救朋友。
不知道萨德兰能否阻止赫尔姆特。即便假设能阻止，但在黑雨急速覆盖整个世界的情况下，人类是会灭亡的吧。爱着的竜王国是会死絶的吧。
同样即使是王竜，如果力量强大的萨德兰是全力打起来，知道自己会变成累赘的黛蒙丝她们，就在下下来黑雨中，为了去拯救将自己逼入絶境中的人类而奔驰起来了。
「王竜之力的本质是活性化。而且，还有中和天核上的重力的性质」
「那就是，岛屿会飘浮起来的原因吧」
「嗯。但是，到底说就连王竜，都无法让所有的大地都飘浮起来。做得到的是，让富含天核的大地可以浮起。即使如此，我们现在还能活着，无疑就是托黛蒙丝她们达赌上性命去做的福」
是理解整段话的内容了吧。在罗瑟身旁依偎着的克怀贝尔，发出悲伤般的鸣叫声。罗瑟，则是温柔地在抚摸那样的克怀贝尔。
「这孩子，是黛蒙丝的遗子。在还不到出生的时日，就在黑雨和使用庞大的力量而快要死亡的咫尺，切开自己的身体将蛋安置起来。总有一天会出生的这孩子，就会成为最後王竜所赋予的希望」
赫尔姆特好像没有追到浮起来的大地上。根据记录，他好像一边在仰望浮岛一边在嘲笑的样子。那似乎是，要让人类今後去享受这样的苦果。
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而在喘口气的罗瑟，在滋润乾到彻底的喉咙了。然後，就露出至今所没有的毅然眼神在看向阿一。
「自从发生悲剧的那一天起经过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天空上持续存在着的竜王国，遭到空贼的侵略了。国家被夺走了。当时的我还是个小婴儿，托双亲的亲信们的福将我和克怀贝尔的蛋一起带走才能幸存下来」
即使什麽话都没说，但从罗瑟的表情看上去就能让人察觉到国王夫妻已经死了。
竜王国灭亡，而克瓦伊连天空神国诞生了。国王就是是空贼的首领。有限的资源，都被他独占了。被追赶着的罗瑟她们则沦落为空贼。会钻过神国的耳目去抢夺物资，来守护一起逃出来的竜王国的人民。
然後，当罗瑟满十歳之时，克怀贝尔终於诞生了。面对希望的诞生，原竜王国的民众都欢欣鼓舞，同时，决定要去隐藏还很弱小的克怀贝尔的存在，絶对不让神国知道。
「这件事也是，到今天就结束了。克怀贝尔从战场上跑出去时心都凉了，但⋯⋯在此之前，也因此才能与阿一大人和缇奥大人您们相遇⋯⋯」
「呼嗯？然後？」
面对阿一那像是看透般的眼神，罗瑟虽然一瞬间畏缩了起来，但马上就用充满斗志的眼神来回应了。
「拜托您。请帮帮我们。取回在亚文斯特竜王国大地上的力量」
在亚文斯特竜王国的王宫深处，好像拥有能够给予王竜力量的泉水。如果能去到那里的话，即使才刚出生几年的克怀贝尔，都能暂时能使用与成竜并驾齐驱的能力。
如果能配合阿一和缇奥的力量，以及亚文斯特的母舰和其他的飞空船之力来前往那里的话，就连要打倒邪竜赫尔姆特都是可能的，因此罗瑟才会极力在主张。
阿一一瞥看了人在一旁的缇奥。缇奥虽然露出在思考什麽的表情，但注意到阿一的视线时却是耸了耸肩膀把结论交给阿一来处理了。
抓了抓脸颊的阿一稍微垂下眉头来的同时，
「这件事，就先保留吧」
这样，回答了。罗瑟，「嗯，这时候不是应该爽快地答应下来的吗！？」後因为计画落空而在狼狈着。阿一，「那种事情，应该交给在某处的勇者，或是深渊卿来负责」这样地写意地说着就带过了。
面对那样的阿一，缇奥用感到意外的表情在注视着。到底，请与一个国家展开战斗，之後，还请打倒邪竜拯救世界，轻轻松松就被说出超越过冒険范畴之外的话语了。
基本上阿一是一个会立刻下判断人，却是做了相当保留的回答。
「嘛，怎麽。就算是我们，也不会在听到刚才的话就『好的是这样啊，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帮忙的哦』。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我累了。姑且就让我先休息，好好考虑，明天再做出结论。没问题吧？」
「说、说的也是呢。确实是我太心急了。明明才刚进行完那场战斗，却没有注意到真是抱歉。您们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今晚就请好好休息」
「噢。那我就不客气来打扰罗。那麽，缇奥我们走吧」
「唔、嗯」
喝完红茶，立刻就站起来的阿一就带着缇奥离开房间了。马上就有来带领的船员出现来带阿一他们到房间去。罗瑟，用很期待又很不安交杂在一起的表情在注视着阿一和缇奥的背影。
在满天星空的夜晚，飞空船罗瑟莉亚号像是在滑翔一样飞行着。
在後方甲板的角落，有着阿一和缇奥的身影。二人一起坐在甲板的边边，将双脚挂在空中。反射星光而闪耀起来的云海，让二人一饱眼福了。
「那件事，为什麽你会保留呐，主人」
缇奥侧眼看着阿一询问起来。阿一也同样用侧眼在看缇奥并且说起话来。
「你希望怎麽做，我想听完之後再做判断」
「妾身想怎麽做吗？」
面对在困惑着的缇奥，阿一点了点头。
「啊啊。缇奥想怎麽做？竜王国的复兴姑且就放一边不管，对邪竜，你有没有什～麽想法？」
「⋯⋯很在意吧」
在应该没有显露出露骨的态度却是完全被看穿的情况下，缇奥感到相当不好意思而使脸颊都变红了。我想，真的要很仔细看。
缇奥，像是在选择用词一样慢慢地开口了。
「有一点吧，感觉有相似之处。应有的状态，和末路吧」
「是过去的，竜人族之国吗」
「嗯。只是有一点点，不过，赫尔姆特的心情是可以体会的呐。那个时候，看着被处以磔刑的母亲和同伴，妾身的心中确实有产生出黑色的火炎了呐。那不只是要将其他人都烧死，就连自己也要烧掉一样的憎恶火炎吧」（注：磔刑，是把人绑在柱子上刺死的刑罚）
面对断断续续在述说着的缇奥，阿一沉默以应。就这麽默默地看着前方，在倾听缇奥的话语。
「妾身因父亲的一席话而打消了。将黑色的火炎转变成守护之力。赫尔姆特，一定没办法做到像当时的妾身那样吧」
所以才使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堕落的竜王，在此之前都在想要一直用黑雨来不断侵蚀世界吧，不知不觉，感到难受的念头沸腾起来了。
「现学现卖一下月的话⋯⋯『直到现在，缇奥所走过的轨迹。那都是缇奥的全部』对吧？是没有意义的假设。赫尔姆特没能战胜自己。缇奥・库拉鲁斯则战胜自己了。只是这样而已吧？」
「呵呵，就是呐」
如果它是个要毁灭世界的**，就让我和我的缇奥一起收拾调吧，面对阿一有点感到在不高兴的话语，缇奥眯起眼来点头了。
片刻之间，在静静地让时间在流逝着。
阿一再次一瞥看着缇奥时，就咯兹咯兹地在抓起头来了。
「啊啊，真是够了。差不多，该告诉我了吧。希望我，怎麽做？有听到吧？你把许多事情和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担心地太过头了。偶尔，要试着去做点变态行为以外的任性啊」
「主人⋯⋯」
缇奥眨起眼睛了。然後，面对一直在盯着自己看的阿一，不禁就闭上眼睛隐藏好表情後，便嘀咕起来了。
「妾身想让事情落幕。虽然跟他们没有牵绊。这个冒険的规模很庞大。对手的实力是未知数。也很明白这是自己的利己主义。但是──我想让事情结束」
那就是缇奥的真心话。为了消除缇奥的多愁善感，基於缇奥的利己主义，缇奥才会任性的。
收到那个回答的阿一，
「了解。就让事情落幕吧。以我们的做法，来针对邪竜赫尔姆特的一切」
爽快地答应了。
缇奥的脸转过来时，看见阿一表情显得相当开心。才听到缇奥的任性，才显露出很开心的表情。
啊啊，更多一点，缇奥一边在内心里呐喊着在无法以言语来表情言叶に情感一边往心爱的主人扑过去了。
夜晚的天空闪耀着星光，以淡淡的温然光芒将二人笼罩住了。
这时候的罗瑟组。
「哇、啊哇哇。二人，都在这种地方。啊啊，好厉害」
「罗、罗瑟大人。不可以看。您、您瞧，您都明白他们有了不会离开的理由了，就请您快点回到船内！」
「咿、咿咿咿」
「克怀贝尔大人⋯⋯⋯虽然您有用翅膀将脸遮起来，但是从缝隙中还是看着很清楚都露馅了吧？」
「噢噢。真不愧是，传说中的竜骑士大人啊。敢光明正大，就在甲板上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鲍维德。你光明正大地在看什麽看啊！快点把罗瑟大人带进船内！罗瑟大人您也是，请将手从栏杆上放开！喂，快点。力气真大。为什麽您这麽感兴趣啊」
罗瑟大人喘着粗气，手紧抓着栏杆不放。奥尔嘉虽然试图要将人带回到船内，但对方怎麽会这麽有力气紧紧抓着不放。
克怀贝尔就是克怀贝尔，一边用翅膀将脸隐藏一起一边巧妙地从缝隙在偷看。夏恩虽然对此吐槽了，克怀贝尔的视线照样继续在看个不停！
面对那样不吭一声王竜女王这对搭档，只有鲍维德毫无顾忌地一边在笑，一边若无其事在做好迅速撤退的安排了。
隔着抱得紧紧的缇奥的肩膀，注意到阿一的视线捕捉到自己了。
鲍维德消失後的几秒钟後，在夜晚的天空中蹦出一道红色的火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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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约略地来到东方的天空开始带点白色的清晨。是高度比较高的关系吧，空气带着冷意，吹拂过来的风仅只会让人感到痛苦。
即使如此也会使人感到爽快吧，才会使人兴起一股要去原谅他人的感觉。不过，就算有人会感到很舒爽，应该也不会想要长时间待在这里。
在那样的环境下，有二道人影已经悠闲地度过了三十分钟。
在飞空艇罗瑟莉亚号的甲板上，有一对冒出热气来的情侣正悠闲地休息着的就是阿一和缇奥。
在阿一的前方排列着的是在这个世界拿到的矿物。一会积极到拿在手上眺望着，一会摆弄⋯⋯似乎毫无顾忌地发挥出链成师的天性了。缇奥则在他的身旁，平时的变态性格像是捏造的一样在浮现出平稳的表情同时，则在眺望着阿一的侧脸和手心。
「那、那个～。现在，方便吗？」
被提心吊胆地搭话了。阿一和缇奥将视线移过去，中长直银发的美少女──罗瑟就在那里。手里还紧紧地抱着克怀贝尔。
「啊啊，怎麽了，女王小姐。十分钟前就在那边转来转去很可疑的女王小姐」
「您注意到了就请出个声音啊！」
事实上，十分钟前罗瑟酱就来到甲板上了。目击到时心情很平静，二人很清楚有第三者的氛围。然後，脑海里闪过的是昨晚的种种。结果，不知道该怎麽出声比较好，「我，只是偶然来到附近而已。你看你，都注意到了！就在那边出个声音啊！」这样子在抗议着。
「罗瑟殿喏，露骨地『你都发现了的抗议』是很可爱，不知不觉就对你恶作剧了。能原谅吗？」
「呜。那个，可以，因为马上向我打声招呼就好了⋯⋯」
很坦率地接受道歉，变得更加待不下去的罗瑟，在缇奥的『你很可爱』的发言下害羞地使得脸颊微微地染红，而吱吱呜呜动起嘴巴来了。
「所以，有什麽事情吗？言行很可怜的女王小姐」
「昨晚的那个不就是阿一大人造成的吗！阿一大人是不是很讨厌我！？」
昨晚，窥见阿一和缇奥在爱的交织实况的罗瑟酱一行，就在等待魔王大人的惩罚了。（注：爱を交わし合って，NTEA 某和尚⋯⋯另外好孩子不要去查这个词，也不要问为什麽要翻这麽保留，尚书大人会生气的）
──魔王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　『今天之後的你也很郝里亚』
运用魂魄魔法赋予在神器上再现出拟态的性的『神言』来惹人厌。效果是，在『一定时间』内言行会很中二病。
面对言行上忽然就变得很**的罗瑟和克洛姊弟俩，不用说其他的船员们感到惊讶了。因为平时就很辛苦，终於出了毛病而被叫到船医那边去了。就连效果结束後也一样，没有力气可以去跟阿一抱怨几句，在房间一脚感情很好的三人，就以三角座在忍受自己的黑历史了。
只有一个人，很早就察觉到魔王大人的愤怒而布下逃离大计的鲍维德，在看见那样的三人时却是笑到在地上打滚。是对主君丑态在捧腹大笑吧，还似乎能听见空战部队的第一大队的队长，在这样子好吗地吐槽着。
「真是够了，话题都没有进展吧？因为不先冷静下来，就无法谈」
「っ。请、请高抬贵手吧。我、我可是以高贵自豪的竜王国的女王。不要紧，深呼吸吧。吸、呼⋯⋯」
浮出青筋来的同时，包含昨天被严厉的处罚在内，再也不认为，他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竜骑士大人！如此下定决心的罗瑟，前来告知早餐准备好了。
「明明是传达那种事情，却要女王特意前来吗？交给部下不就好了」
「不，一听说您二位从太阳还没升到这麽高的清晨就在甲板上，很在意二位是在做什麽」
好像是这麽回事。阿一耸了耸肩膀後，就向冷到将脖子缩起来的罗瑟招手了。稍微感到困惑而让视线游移起来的罗瑟，急忙就靠近到阿一的旁边。
「啊。风⋯⋯」
「缇奥的四周有覆盖着风之结界。风是有热度的。相当，舒服吧？」
「诶、嗯。⋯⋯阿一大人的道具也好，缇奥大人的魔法也好，我们的常识真的都不适用呢。异世界事情，在经过一晚後终於才涌现出实在感」
「嘛，即使说是异世界也很难马上就接受吧」
罗瑟，横眼一看看见阿一一边在说话一边就让红色的火花奔窜在手掌的矿石上。鲜艳的红色光芒。随即矿石的形状就产生改变。大概，那是这个世界的人类所不具备的不可思议的能力。超凡的兵器能被这双手产生出来，还能轻易地就将巨大的军舰给踹飞了。
但是，阿一的能力不只能创造出超凡的兵器，罗瑟是知道的。详细情况并没有去询问，但也不认为勉强是能问出来的，在阿一的身影现身出来後不久，就看见他用徒手将朝他迫近而至的战斗机上的鈎爪给撕碎。那是，和制作出刚才的物体的能力是不同的。
老实说，深不见底。感觉很可怕。现在更是明白他并非是高洁，体现出正义神话中的竜骑士。
但是，对缓慢地走向灭亡的竜王国的末裔来说，阿一和缇奥的存在，宛如就是上天的恩赐。
当克怀贝尔这只最後的王竜诞生下来的此刻，在这样的时间点下，不免会让人感到是命运。
「噢，终於来了」
「等很久了喏。因此，使得期待感大增了」
「？那个，您二位是怎麽⋯⋯」
一边收拾手上的矿物，阿一就将视线转向东方的天空。缇奥也一样，依偎着阿一的同时专注地在注视着。不明白二人在做什麽的罗瑟，头上浮现出＂？？的同时在困惑着。
「你要问的，就是那个哦。就是想看那个，才会在这里」
这麽说的阿一手指着的是，像是现在才露面出来的──太阳。
拂去夜晚的嘿，将银白染满世界的太阳光。云海的阴影变得越来越浓，被照射到的地方就像是闪闪发光的宝石一样在闪耀。
得在持续飞行在云海上的飞空艇的甲板才能看见的日出。
这正是，阿一和缇奥从清晨开始就待在甲板上的原因。为的就是要将因意外而误入到异世界所看到的美景，都清楚地收藏在记忆里。
「⋯⋯不错啊。啊啊，相当，漂亮不是吗」
「虽然是在很严峻的世界中，但拂去夜晚的光线强度，不论哪个世界都是一样的呐。嗯，很美。美丽的世界呐」
「⋯⋯」
罗瑟目瞪口呆了。
当缇奥说出『美丽世界』这个词句时，脑海里回荡了好多次。回想起来，以这样的氛围在眺望着阳光是什麽时候的事情了呢。心里想，这种景象每天都会映入在视野里。
但是，对那幅景象并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是，光要活下去，就都为了该尽的职责而拚命了，明明生活在天空却没能去眺望天空，事到如今才注意到。
一分一秒光芒都在增加的世界。
「⋯⋯嗯，很漂亮。真的」
表示赞同的话语。只是，在那句话的背後，罗瑟的表情总有些黯然了。
「朴素归朴素，但料理真好吃啊。啊，这个再来一份」
「你，真的不知道要客气啊」
在早餐的座位上，除了阿一和缇奥外，还有罗瑟和克怀贝尔、克洛姊弟及鲍维德，加上负责供餐的男性船员在场。平常是不存在服务人员的，不论是女王罗瑟，或是近卫队的克洛姊弟，自己的工作都要自己动手。
这次是为了迎接阿一他们这二位客人才特别去做的处置。
「哎呀。你们要是说别添饭的话我就不会续碗了，既然你们没说，那我就全力以赴可是我的原则」
「哈哈，那我们还真是合得来啊。我也一样，被老爹教过善意之举可是要毫不保留接受下来。这条命是被你所旧的，就别客气尽量吃吧。话虽如此，做饭的还是准备材料，都不是我！啊哈哈哈」
有你的，还真敢讲⋯⋯投以寄宿着这种无言以对的眼神，克洛姊弟俩在对鲍维德叮嘱了。但是，鲍维德却是不在意。现在，比起一脸严肃的克洛姊弟，还是阿一和缇奥这边比较重要。昨晚就已经对救命一是道谢过了，但还是要彰显出这样形式是鲍维德的主张。
对鲍维德洋溢出适度感的言行感到习以为常，奥尔嘉在叹气的同时也将视线转往主君身上。自从去甲板叫阿一他们以後，面对气氛总有些黯然的罗瑟，奥尔嘉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罗瑟大人。您怎麽了吗？」
斜眼在看着在高兴地与阿一在对话着的鲍维德，奥尔嘉轻声细语地用很小的音量在向罗瑟搭话。
忽然恢复自我的罗瑟，露出敷衍般的笑容同时摇了摇头。
「还没有，听到阿一大人他们的结论⋯⋯所以好像才使不安的表情显露出来了吧」
「是、这样吗」
无法理解的奥尔嘉，用怀疑的眼神一瞥往象对主君做了什麽的阿一他们⋯⋯突然就一阵哆嗦身体就在颤抖了。
因为缇奥，停下在吃饭的手，直勾勾地在注视奥尔嘉。
缇奥和奥尔嘉四目相对後，像是感到为难一样，接着就投以总有些温柔的微笑以对。这样的表情，却令奥尔嘉更加吓一大跳了。
好好地多加二份餐，终於是吃饱饭的阿一他们，在品尝饭後的异世界制的红茶。算算时间，罗瑟下定好决心提问了。（注：食後の异世界制红茶，这个是在NETA 三得利的红茶饮料）
「⋯⋯阿一大人。差不多，是否可以告诉我，对我的请求的答覆了吗？」
那件协助的委托。从战力上来考量，是一件要阿一和缇奥成为战场的主角的请求。特别是，在克怀贝尔没有得到力量要打倒神国，是几乎不可能才会去拜托阿一的吧。
昨晚，阿一和缇奥前往甲板之际时，就不禁在想会不会就就此消失不见才会追赶上去的。
但是，会留在这里，一定是心愿有传达到了⋯⋯
虽然是这麽想，但在紧张之下忍不住就吞下了口水。
在一片悄然无声的房间内，慢慢喝完红茶後将杯子放回到桌上的阿一，
「赫尔姆特我们会动手，但神国你们就看着办。那方面你们就自己努力吧」
「等等，我不懂这是什麽意思」
虽然愿意帮忙杀掉邪竜事件很令人高兴的事，但後半句一下子整个感觉就凉了。在逃避现实的气氛下，罗瑟半开玩笑地回应。
「因为，国家的重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赫尔姆特这边，纯粹是我们的意愿，所以会好好杀掉的」
「⋯⋯等一下，这话什麽意思──」
「啊？」
「搞清楚。能讨伐邪竜讨伐就该庆幸了。重建竜王国的未来则免谈，事情就是如此。懂了吧」
罗瑟虽然努力地在逃避现实，但随着如同流氓般的阿一所显露出来的声音和表情而回到现实了。泪眼停不下来。代替陷入到沉默之中的罗瑟，克洛姊弟俩一边踹椅子一边站起来有如在抗议一样发出说服的声音了。
「为什麽！？如果有那种力量的话，要打倒神国应该不难！这是我们的夙愿。无论如何，都请重新考虑。拜托」
「现在，就连这时候，竜王国的人民都还在痛苦地喘息！竜群牠们也是一样！昨日都击退神国的空母了，还救了竜群不是吗。现在，请您二位再一次彰显出正义！」
奥尔嘉和夏恩的声音响彻开来。但是，听到那些话的阿一表情却连一个皱纹都没有。
「另外，不必大声成那样子吧？赫尔姆特消失，世界就会放晴。这样一来，就能在广阔的大地的某处建国了。或许还会是一片被污染的大地，之後还要与神国去争执，那些事都跟我们异世界人无关，不论是代替你们去打仗的情意也好义务也好，我们都不具备」
面对被丢回来的义正严词，克洛姊弟俩一时间都语塞了。但是，那麽轻易就放弃，可见阿一和缇奥所展现出来的力量非同小可。明明眼前就有能打倒神国的可能性在，但能「啊，这样啊」地切割开来，他们二人才会看不开。
因此，在知道人与竜群的痛苦下，才会想要去拜托阿一去救救他们，但却为什麽能放任不管而大声起来了。
「阿一大人。无论如何都请您帮帮忙。至少，帮助克怀贝尔能够到达王宫的地下，可不可以呢？」
罗瑟殷切地请求。阿一的表情并没有出现变化而回应了。
「你能拿出什麽对价吗？」
「诶？代、代价，是吗？」
一牵扯上竜王国人民的未来时，克洛姊弟俩又再次吵闹起来了，但罗瑟却是用眼神来制止。然後，是想到能拿出什麽结果来时，就毅然地──
「就、就奉献出我──」
「不需要」
「什麽！？」
话说到最後并没有说死。明明都要做好一辈子的觉悟要奉献出自己，但却是被即答给踢到一边去了。「偶、我，明明是女王⋯⋯」，总觉得就跟某个公主大人会小雀跃地在说「有同伴？有同伴？」这样的台词。
「不如说，别在缇奥面前讲这麽白啊。你的神经实在有够大条的」
「哎，啊。对、对不起，缇奥大人！我，絶对没有打算，要侮辱缇奥大人⋯⋯」
「好了好了，我明白」
事实上，如果知道还有其他复数的太太，就不知道异世界的女王大人会怎麽想了。缇奥摆出暧昧的表情移开视线了。
露出尴尬的表情陷入沉默，是拚命在让思考运转起来吧罗瑟的视线旁徨的很厉害。
阿一，心想差不多该将话题告一段落时，就交杂着叹气开口了。
「的确，我的力量很强大，拥有能够击溃一个国家的自负。但是，正因如此，我是不会因他人的意思而使用力量的。我的力量是我的，它总会随着我的意愿而行动。对於要拯救，或要帮助的请求，是不会给女王小姐你们开特例的。世界，其数量正如繁星般那麽多，其心愿也是满满都是。对那种愿望，一句『可以的话』来回应而东奔西走，我是没有打算要让自己和重要的人的人生都耗在那上面」
所以，即使对他们本人是很迫切的事，对阿一来说罗瑟的心愿就只是很平凡的愿望，要去推翻原则就要有价值才可以，并不会那麽简单就答应她的。
「那麽，要替你们去杀掉几千个人把国家推翻，那种事情很抱歉怎麽说都会违反我的原则，要让我下定决心去承揽下来，你们要付什麽样的对价呢？」
「⋯⋯」
这次，罗瑟就什麽也回答不出来了。这点就连奥尔嘉和夏恩、鲍维德也都是一样。
阿一从位子上站起来。罗瑟则是吓了一跳在颤抖。
「到底，我的神经没那麽大条，拒絶掉这种夙愿还能继续待在这里。我和缇奥，会就这麽去拜见一下赫尔姆特一面。只答应你们会扫开覆盖世界的乌云。就不知道黑雨消失有阳光照耀的新世界，女王小姐你们是否能够生存⋯⋯至少，我会祈祷。夙愿能实现就好了」
「啊，等、等一下。请等一下」
这麽说着，面对在用眼神在催促缇奥从离开房间外的阿一，罗瑟往他那边飞扑过去了。当然，不是要袭击而是为了要留人。紧紧地抱住阿一的手臂，拚命地在道出话语。
「那、那个，嗯、对、对了！说到要讨伐赫尔姆特，您应该不知道牠在哪吧？　就由我们来找！所以，请留步。姑且不论讨伐神国这件事，就连帮助我们的感谢，都还没报答！」
「赫尔姆特的所在地，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谢礼，有好吃的饭和空床就足够了」
忽然，罗瑟那紧紧抱着阿一的手松开来，但罗瑟却是移到门前敞开双手在阻挡了。阿一的眼睛虽然迅速地眯了起来，罗瑟即使在冒冷汗也絶对不愿意退让。
「无、无论如何，都请您来一趟亚文斯特！」
「要带我们去吗？」
「不是！我不认为那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在亚文斯特，至少能稍微回以适当的谢礼。料理，是罗瑟莉亚号上的东西所比不上的，而且亚文斯特的空域内有着保有湖泊的岛屿，也拥有稀有果物的岛屿！而且，那边也有住着许多竜族。虽然不多，都彼此共存。其中也有能骑乘竜的人，人和竜一起飞行的身影非常漂亮⋯⋯而且⋯⋯亚文斯特的人民每个人都很亲切，啊，也有专门在处理矿物工匠！肯定，您会有兴趣的。然後，那个，这样⋯⋯」
非常拚命。罗瑟语无伦次的同时，在要实现招待阿一前往空母亚文斯特号时，不断地在说会引起阿一的兴趣的话题。那副模样，也使人感到有点心痛。
双手拚命地伸展开来，不让人过去的同时罗瑟以泪眼在诉说没有领土的本国的魅力。如果能招待阿一到亚文斯特的话，似乎觉得能有能以温情喊话而愿意帮忙的可能性。
这时，克洛姊弟和鲍维德也来掺一脚。在想办法，为了不要失去和阿一的联系而不断在说话。克怀贝尔，一边发出小小的鸣叫声一边让身体靠近到缇奥的脚边。
注视着以那种勇敢的样子拚命地在紧抓着的女王大人们的阿一，忽然间表情就变得柔和起来。愣住了的罗瑟她们，对那愿意一听的希望让眼睛都在发光了。
阿一，只说了一句拿你们没办法啊，但是，却一边显露出相当温柔的表情一边──将手往多纳伸过去了。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呐，主人！到底，你不会要在这里，开枪杀人吧！？）
（缇奥。你，以为我是谁。到底是不会打出洞来的啊。会好好把子弹换成没有杀伤力的达姆弹。只是要赏给她们比较痛一点的弹额头而已）
（⋯⋯是、是这样吗？不对，即便如此妾身还是觉得太超过呐）
面对突然间，一边按住阿一的右手一边用很近的距离在讲悄悄话的缇奥，罗瑟她们都在瞠目结舌。没想到，再晚一步，不认为被咚啪一声会是在做梦了。
事实上斜眼看见她们深陷危机，缇奥才会紧贴住阿一在耳边私语。
（主人啊，难得有机会，就给她们招待一下如何？）
（怎麽，你有兴趣吗？）
（嗯，是人和竜共存这点。而且⋯⋯）
（而且？）
缇奥有点害羞似的闭上眼睛了。面对那意外之举，让阿一眨起眼来。
（讨伐赫尔姆特，应该会很花时间对吧？将这个世界的一件历史打上休止符，毕竟都还没有去冒険闯荡一番的感觉。赫尔姆特的讨伐，就待这次的冒険结束吧）
（嘛，说的也是）
（嗯。如果讨伐掉赫尔姆特，我们就得回到地球。这样的话⋯⋯）
（至少，想要去享受一下我们二个人的冒険吗？倒是，两天一夜的冒険，真的还蛮微妙的）
（唔、嗯。稍微再一点多⋯⋯不行吗？）
对拥有守护者天职的缇奥来说，那是真心的，老实说阿一并不知道。或多或少，与这个世界的竜族，以及对罗瑟她们的同情有关也不一定。
但是，在平时，要问才会说出来的缇奥好不容易表露出任性，这次自己说出来了。这举动决定了阿一的回答。
「啊啊，那麽，就让我们稍微去看看，女王小姐你们的国家吧」
「啊，那就是⋯⋯」
「啊啊。就接受你们的招待吧。但是，说到底就是这样子而已。我没有答应要帮助你们，这点要先搞清楚」
「我、我明白了！」
总算是维系起希望。当然，这样下去也很清楚是不可能会有希望的。即使如此，还是不由得露出安心和喜悦的神色。
在眺望着四个人彼此在感受喜悦的罗瑟她们，同时面对心情好到跑来抱住手臂的缇奥，阿一浮现出苦笑了。
从那之後过了大约一天。
在巨大的云山相连的山脉地带的深处，船上国家亚文斯特终於现身了。


◎015　提奥编　女王様の决意
黎明前壮丽的王宫的走廊上，响起了一阵匆忙般的脚步声。
已经开始在工作的佣人们，都在咚答咚答地踢踏声中都因发生什麽事而动起视线，确认到一名露出颜色表情的高官就在那里使得每个人都显露出惊讶的神情。神国的高官，也有会在黎明前起床的习惯，所以并非是奇怪的人物。
高官男，拐过几个曲折的通道，不久便来到一间有着以铳火器作为武装士兵在站哨的房间外面了。即使知道是谁，但面对高官男不寻常的模样，不禁就使卫兵们戒备起来。
「你们，马上去向陛下传达一下！有紧急事件」
「赛勒斯大人。但是，陛下还在睡觉当中⋯⋯」
面对发出愤怒的声音的高官男──赛勒斯，卫兵之一虽然做出回答，但更使得赛勒斯的声音更加愤怒且强硬。
「没关系，去把人叫醒！快点！就说有紧急事件」
「我、我了解了！」
其中一名卫兵就朝室内在呼唤着。不久就出现一名穿着很单薄心情不好的女性。当卫兵传达完事情後，变得更加不高兴的她便往更里面走去了。
在等待的期间，面对以焦急的模样在来回踱步的赛勒斯，使士兵们感觉很不舒服而浑身不自在。
一段时间後，刚才那名不高兴的女人，这次是在穿好衣服的状态下露面了。然後，就催促赛勒斯进到里面来。
把女人推开往房间里面深入进去的赛勒斯，无视被背後那名女人所传来的小生咒骂，同时就往房间深处的门走过去了。那边是一间通往寝室之前的房间。是个接待用的地方。
稍微粗暴地敲了敲门，顺着里面所发出更显得不高兴的声音在说「进来」这句话，赛勒斯就将门打开了。
「赛勒斯。你真的有，要把我叫起来的理由吧？」
他是一名迈入老年的男性。一边在将琥珀色的酒倒入玻璃杯内，一边这样子在询问。虽说整个人只披了一件外袍，但锐利的目光和险峻的表情，则有会很自然地就使观者感到压迫感的魄力。
这名男性，正是克瓦伊连天空神国的王──名为簒夺者葛瑞格＝克鲁瑟＝克瓦伊连的人。
从懂事时开始，比起其他人更是靠去夺取任何事物来生存的这个国王，就算是心腹的部下，看的也是很淡然赛勒斯是知道的。压倒性的暴力，和配合全然的暴力而生的狡猾，以及染上强夺心性的凶恶氛围可不是纸老虎。
如果是在平时会因这样的氛围而感到畏缩，但是，赛勒斯就是吞下了口水开口了。
「空母奥斯提纳德号，坠毁了。──是被击坠了」
「⋯⋯你说什麽？」
自从建国以来，神国的空母就没有遭到击坠过。对这样的报告，葛瑞格的眼睛仅是微微地睁开来。比刚才的压迫感更为增加的同时，在催促对方「怎麽一回事」继续说下去。
「在半夜，有一架被搭载在奥斯提纳德号上的战斗机，单架飞回来了。飞行员是杂货店队名为希格斯的男人。因为他几乎失去理智所以问话起来很辛苦，但那家伙说，在与亚文斯特的交战中被二名怪物袭击，演变成奥斯提纳德号坠毁了」
「怪物？　是鲍维德的部队吗？　确实，那家伙是有如同怪物般的本领，但──」
「不是，那是⋯⋯以个人就放出战舰主炮级的炮击的男人，能以音速飞行，还有能操控火炎和风的黑竜」
「⋯⋯让我重新再听一次。怎麽想都太疯狂了吧。难不成，你就相信了那种玩笑话，而把我给叫醒的吗？」
不高兴的感觉一口气增加起来的葛瑞格，就让手指往放在桌子上的铳滑过去。是在说如果赛勒斯那麽无能的话，就不需要他了吧。
赛勒斯流出冷汗来的同时，继续在报告。
「当然，已经有确认过不是在开玩笑才前来向您报告的。听取过後，为求慎重，有使用广域通信去和奥斯提纳德号进行联系。但是，到底都连络不上。因此，就派遣探索部队前往奥斯提纳德号坠毁的地点⋯⋯」
「结果是真的吗？」
「是的」
探索部队，主要是对地面进行探索的部队。取代几乎没有武装这点，飞空艇能高速行驶且装甲很厚，就连部队成员也同，会穿着可在一段期间内抵挡黑雨的特殊防护服。
长年倾注在大地上的黑雨，在空气中也会含有水分的情况下，即使不直接接触透过呼吸也能侵蚀体内。要到地面上探索，不会使用过滤空气类型呼吸器，必须要使用完全防护状态下的氧气瓶才可以。
因此，即便是探索部队，能在地面上活动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但是⋯⋯
「因为是急忙派遣过去的探索部队，所以无法看得很详细──」
赛勒斯语塞了。像是在踌躇一样，选择用字般扭曲着嘴角。在「没关系，就这麽报告吧」的话语下，葛瑞格火大地在催促了。
「奥斯提纳德号的外装，三管主炮的部分以及後半部船底的部分都整个被挖掉了。几乎没有舰载的战斗机，主要的船体部分都像是被从内部炸掉一样整个被炸飞掉。而且⋯⋯船员都⋯⋯」
「呼嗯。反正都死光了吧？」
「是的。但是，并不只是黑雨造成的」
这麽说话时，赛勒斯取出探索部队所带回来关於舰内的记录影像。面对不知为何脸色会发白的赛勒斯，葛瑞格感到讶异的同时在收下纪录媒体後，就放进专用的控制媒体内了。
显示器所放映出来的是⋯⋯
『那家伙，那家伙来了。快逃啊』
『住手，是我！射击』
『我不要啊，我已经受够了。声音都不会消失。谁来，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去死，去死吧吧吧吧吧』
像是眼睛被蒙住一样上演着混乱和狂乱的景象。影像，只有播放出奥斯提纳德号上的船员。但是，每个人，都像是被和某种看不见东西在追赶一样在战斗、哭喊，或是拚命地在逃。
就这样，早早就失去理智的人便去袭击在附近的人，为了迎击他们使得流弹又去波及其他人⋯⋯之後，就已经如同是躺在路上的石头。是眼睛所不能视的恐怖，以及对眼前的同伴产生疑神疑鬼的狂乱漩涡。
「这是，什麽⋯⋯」
「⋯⋯」
面对葛瑞格无意识的嘀咕，赛勒斯无法回答。
不久，是狂乱到达顶点了吧，舰内到处都有不自然的爆炸，终於使得奥斯提纳德号坠毁在地面上了。云海中的雷击更使得船体破损的同时，任谁都会显露出临终前的意志，在与地面产生激烈碰撞的前一刻一瞬间取回浮力，而演变成看起来总算是没有全毁没留下一点残骸的模样。
「赛勒斯，奥斯提纳德号是发生什麽事情了？」
「不晓得。舰内的影像并没有确认到侵入者的存在。船员们全都在害怕『某物』吧⋯⋯或是说，那就是希格斯所称的『怪物』也不一定」
忽然室内就安静了下来。像是连虫子都屏息一样，呈现出这种毛骨悚然般的寂静。
「⋯⋯和亚文斯特的交战纪录呢？应该知道奥斯提纳德号在和『什麽』在战斗吧吧？」
「那个，随着不明原因的爆炸，除了舰内一部的影像外都损壊而无法回収」
或者说，那也是『怪物』干的好事⋯⋯即使没说出来，二人同样都有想到。
一段时间内，现在都被沉默所支配着。葛瑞格隔着窗户在望着即将黎明的天空，同时慢慢地把酒饮尽。是爽快地抓起酒瓶在呵。度数很高，虽然还留下很多的量，不过，一点都不介意地喝乾了。
然後就将酒瓶往地板一丢碎开来後，便粗暴地在擦拭嘴角，用闪闪发光的眼神在看着赛勒斯。
面对有如被野兽在瞪视般的错觉使身体陷入颤抖的赛勒斯，葛瑞格显露出如凶暴的特质的笑容下令了。
「召集舰队吧。除守护舰队以外的全部」
「什，那是⋯⋯⋯陛下，难道您要对那些家伙？」
「啊啊。亚文斯特那些家伙的挣扎是很棒的娱乐啊。是不知道那些家伙开始养起什麽来了，但是这次做得太过火了。就让他们都消失掉吧」
亚文斯特，针对神国采取游击战法是絶对没有用的。原本，就有着压倒性地物量上的差距和技术差。如果葛瑞格有那个意思，要歼灭是很容易的。
会让他们活着，全因为葛瑞格在享受一时兴起所发动的战争带来的娱乐。只是如此而已。
但是，神国自豪的空母被击落，到底是不容忽视的事态。对自称要统治天空的神之国来说，是不能被盗贼给弄出伤痕的。特别是在国家的威信上。
因此，姑且不论要留下防卫国家用的舰队，要以全部的战力去击垮对手。不留下一点灰尘，让他们从这个世上消失。
「说起来，那名公主现在算算年纪也差不多了⋯⋯库库，引入王家的血脉，也不壊吧。或者，趁她还能苟活时，就来看看最後的王族堕落的模样好了」
响彻着高兴般的笑声。
葛瑞格＝克鲁瑟＝克瓦伊连──他毫无疑问就是一名簒夺者。
停泊在云山的夹缝之间的巨大航母亚文斯特号。
虽然阿一所击沉的神国航母奥斯提纳德号也很巨大，但亚文斯特号要比它大上二倍。
不过，虽说在体型上是赢了，但如果要问它是否有超越奥斯提纳尔号的威容，是会得到『否』这个答案的吧。
因为，
「⋯⋯炮塔上，满是在晒乾的换洗衣物」
「⋯⋯甲板上，满是农园蔓延开来」
阿一和缇奥用双筒望远镜在观察逐渐在接近中的亚文斯特号时，不禁意就嘀咕起来了。
没错，航母亚文斯特号，外观相当和平。外装的铳身和炮塔，各自都有线连起来，上头挂着一排排洗好的衣服。主炮前方的突起处，不知是哪位妇人的小裤裤就晾在那里，老实说真不知该怎麽吐槽才好。
再者，甲板上有一片很棒的农园，现在也能看见，有许多然在那里照料着。而且，在那样的甲板上孩子们还很有活力地在四处奔跑。在甲板向外延伸出去的溜滑梯处，也有一口气从那里滑降到船体的猛者。
「姑、姑且，是作为『王都』，所以重视生活机能会比较好⋯⋯原本，能当作动力来源的王竜的竜核在赫尔姆特回収下，即使是武器都无法正常地启动了。但是，总得该有效运用会比较好⋯⋯」
像是有点感到丢脸一样红着脸颊，罗瑟那样子在解释着。
事实上这艘航母亚文斯特号，就是使用王子的伙伴的竜核所建造出来的战舰。不过，因赫尔姆特的关系使得竜核被拔走，现在是以使用天核作为动力来源，才勉强能够飞行。
在那种基础上，面对阿一那一旦发生什麽事情时该如何这种理所当然的目光时，罗瑟嗯哼一声挺起胸膛指过去了。
「没问题的。虽然武器几乎无法作用，但装甲的厚度即使在现役的飞行舰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即使遭到航母的主炮直击，都能从容地承受几发没问题。而且，守护亚文斯特号的飞空船经常会在一旁」
仔细看，航母亚文斯特号的旁边就停泊了一艘飞行舰了。
飞行舰亚贝利亚号──是罗瑟的战斗舰罗瑟莉亚号的姊妹舰。罗瑟莉亚号，是重视速度和机动性，相对亚贝利亚号则是重视火力的战斗舰
这二艘船舰，罗瑟很自豪地说，是用来守护亚文斯特竜王国的末裔们的
斜眼在看那样的她的同时，阿一的内心感到困惑了。
（单单靠这二艘船，那也不到航母级而是驱逐级的水准⋯⋯在有搭载并要守护货物的条件下，真的有办法持续应付吗？还是说，技术有差？不，即便扣此⋯⋯）
阿一的视线转而看向缇奥。缇奥也正好把视线看向阿一，在二人的视线重合时显露出无以言喻的表情了。罗瑟本人虽说有办法持续坚守下去，但或许，那是⋯⋯，彼此都得到同样的结论了
就在她这麽再说着的时候，终於是接近航母亚文斯特号了。
理所当然也有注意到飞行舰罗瑟莉亚号了吧，在进行农务的人们，小孩们都乱哄哄地聚集到甲板一部份的甲板上来。那里是要与罗瑟莉亚号接舷的位置吧。
罗瑟大大地挥着手。光是这样就引起很大的欢呼声。看来她是一位很有人望的女王。
克洛姊弟和鲍维德他们战斗机部队的众人也都前来到甲板上，做起要换乘至亚文斯特号的准备。
在接舷时，在航母亚文斯特号的甲板上挤得满满都是人。某种程度姑且阿一是有做了修理，但罗瑟莉亚号的模样还是很惨烈。那种状态，足以使前来迎接女王的人们脸色发青了。
「各位，用不着担心。虽然遭受到克瓦伊连的攻击，但正如这样！我，和克怀贝尔都安然无事！」
「咿！！」
当罗瑟用双手高举起克怀贝尔时，再次响起欢呼声了。重新抱起克怀贝尔的罗瑟，举起单手来抑制欢呼声後，这次就用很微妙的表情在发出声音。
「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生还，失去了许多飞行员的宝贵生命。请向无法回来的勇敢的战士们，献上我们的思念。然後，请称许他们。因为，我们被他们守护了」
甲板上排列着战斗机的飞行员。其中，知道要替已经不再又很重要的人送终时，到处都有人发出了啜泣声。鲍维德他们则是将拳头至於胸前，在仰望天空。那是竜王国的敬礼。在向早先逝去的同伴们献上默哀。
自然地，在甲板上的人们也都在默哀了。
在和缓地风吹拂着的天空上，寂静的默哀蔓延开来。
持续一段时间的默哀後，一名刚迈入老年的男性便向前迈步站在人墙的外面了。
「罗瑟大人，欢迎回来」
具备一脸漂亮胡须白发男性，忽然就伸直了背，深深地鞠躬了。
「爷。我回来了。没事吧？」
「是的，没事。在下萨巴斯＝奥尔托是替罗瑟大人担任留守人员。肯定，是不会发生问题的」
平稳又很有自信在回答的他，看来好像是罗瑟的心腹。阿一和缇奥认为相貌端正，称呼得体，身上的氛围很好，服装穿的是平时的工作服这个人絶对是一名管家。（注：サバスチャン，全译是萨巴斯蒂安。NETA很明显了，下面的说明也会提到）
重要的是，
「『可惜啊』」
阿一和缇奥不禁就吐槽了起来。如果不是『萨』而是『赛』的话，话说就能证明异世界所共通的管家就是『赛巴斯』这种潜规则了！（注：セバスチャン跟サバスチャン 差一个字。SA跟SE的读音差别）
当不看场上气氛的异世界组的二人露出微妙的表情来时，查觉到而产生误会的罗瑟就急忙下了空桥，同时还对阿一和缇奥附以大人的称呼了。
当然，对被女王附以大人之称众人不可能不感到惊讶，作为带头，萨巴斯便发出提问之声。
「罗瑟大人，那边的二位是？」
「是客人。这位是阿一＝南云大人，那边那位是缇奥・库拉鲁斯大人。他们暂时会滞留在亚文斯特号上。⋯⋯因为他们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的人士，所以请不要怠慢」
「⋯⋯对罗瑟大人，很重要，的人？」
老头子的视线捕捉到阿一了。知道那视线的意思，阿一就把视线移开来。应该要说重要的『人们』才对吧，在内心吐槽了。
「失礼了，罗瑟大人，具体来说是您认识的吗？难道，他们是克瓦伊连的人？」
「不是，爷。他们和克瓦伊连没有关系。那个，来历有点，在这里⋯⋯⋯总之，我无论如何都要拜托爷！请以最大限度来款待他们！⋯⋯无论如何，都要使阿一大人满意才行」
最後那一句话很小声，虽然小到周围的人都没听见，但具有优秀管家，不─，萨巴斯却是听得很清楚。从出生後就在照顾罗瑟的萨巴斯，是将她当成亲生女儿在疼爱。
面对那样的爱女应该说是主子，却一名自己不认识的男人，拚命地要讨他的欢心⋯⋯
ＯＫ。很清楚了。总之，就是敌人吧？这样的结论。
当然，对罗瑟来说，她的嘀咕是希望能让对方会满意亚文斯特的招待这个意思，如果阿一有那个意思的话，正因为缇奥理解才没做否定的发言，但不知情的萨巴斯，却是在一瞬间露出要把人给杀了的眼色。同时还露出和蔼可亲，平稳的笑容。
「这样啊。那麽，我马上就去准备房间和饭菜吧。南云大人、库拉鲁斯大人，请不用客气，在下萨巴斯会听从您的吩咐」
不愧是王族直属的管家。给人有一种高雅的仪态。和蔼可亲，平稳地在笑着。同时还露出要杀人的眼色
总之，在老爷子搞出问题来之前要先把误会给解开，於是阿一开口了。
「啊，萨巴斯先生？总觉得你误会了所以先跟你说一声，女王小姐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吧？不如说，我，是已婚之人了。你瞧，这位就是我的老婆」
这麽说着，阿一就抓起缇奥的手往前一推。缇奥，不知为何很明显地垂下头来时说出「你好，丈夫要受您照顾了呐」，就不知道干嘛要像是在向丈夫公司内的上司在寒暄了。
看来，是看了午间的连续剧，而想要说一次看看的样子。「如何呐？怎样呐？就像妻子一样吧？」地，视线飘来飘去在望着阿一。
阿一露出你把状况搞错了吧这样的苦笑来的同时，砰砰地在摸着缇奥的头。在和搧耳光所得受到的快感不同之下缇奥的脸颊染红了。
这样误会就能解开了吧，当阿一看向萨巴斯时⋯⋯好像，是有解开对重要的主人有不好的意图的误解，但取而代之却是产生新的误会了。
哆嗦哆嗦地在颤抖着的萨巴斯，让双眼湿润显露出悲伤後，
「罗瑟大人⋯⋯爷我很伤心」
「诶？哎哎？　你、你怎麽了吗，爷！？为什麽会突然就哭了呢！？」
罗瑟酱狼狈了起来。老爷子轻轻地用双手抓住罗瑟的肩膀後，就像是在告诫一样开口了。
「罗瑟大人──不可以搞不伦啊」
「爷，你的头还正常吧？」
是终於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了吗？就这样，罗瑟在困惑着。在身後的克洛姊弟露出一副被吓了一跳的表情，而鲍维德则拚命在隐忍不要笑出来。
「确实，罗瑟大人待人很严谨。关於谈恋爱，爷我可是很严格的。现在，姑且不提和罗瑟是否门当户对，爷我没办法把罗瑟大人交给那边那位男人。因此，对於要交给罗瑟大人的情书，将不自量力之徒的信山筛选过後，都全部拒絶掉了⋯⋯」（注：原文是用「破弃」，算是很OUT的用法）
「诶！？请等一下。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吧？　有人，写情书给我吗？是这艘亚文斯特号上的人？或者说，审视後都拒絶了是什麽意思！？」（注：这一部分的桥段都是NETA 日本午间时段的连续剧。不懂的人可以当成是夜市人生这类戏剧的剧情来看就好）
在亚文斯特号上罗瑟的人气很高。而且，住在同一艘船上，平时就常能碰到面，不论对谁都能坦率去对待的罗瑟，更是在年轻男性中以非常受欢迎自豪的。
当然，很尊敬作为女王的罗瑟，是没想过当的有办法缔结起良缘，不过，有想当她的丈夫而提笔写信的人。人数相当多。
但是，罗瑟连一次，都没有收到情书一类的东西。并没有收到过告白。因为年纪很轻，虽然对那种事情没有兴趣，不过，自己的身份成了阻碍，认为应该不会有人会有那种意思才对啊。
但是，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
罗瑟酱虽然在追问默不吭声的老爷子，但老爷子很直坳地没在听。
「罗瑟大人，无论如何都停止这种念头！看中有夫人的男性⋯⋯在作为王族的道德标准之前，在做人方面就错了！掠夺而来的爱情，无论如何都请不要去做！」
「真是的，你在说什麽啊，爷！？罗瑟莉亚号的主炮可是准备好会发射的哦！」
亚文斯特号上的人们在闹哄哄了。「陛下，怎麽会去做⋯⋯抢人家的老公」、「去绑架来中意的男性，要当他的老婆吗⋯⋯不愧是，我们的女王大人」、「我的，情书─⋯⋯」、「话说，是谁，是哪个男人要去掳获罗瑟大人的芳心」、「胸部超赞的。那名黑发的美女夫人⋯⋯真令人羡慕、令人嫉妒」、「你，比起我还更喜欢那种女人吗？那麽，就去期待下辈子能不能遇到吧」、「等等，我开玩笑的。我对你可是很专一的。啊，住手，不要推我！要掉下去了，快要掉下去了，不要啊，啊～～～～」，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
罗瑟，拚命地扯开嗓门在辩解。但是，姑且不提男性阵营，意外地就连女性阵营也很难以解开误会。看来，亚文斯特号上的女性们，对自己的女王大人明明是一名少女却是一位闷骚小姐的事，意外地都很清楚的样子。
不论说什麽都会被投以温暖眼神的罗瑟，虽然「你们都误会了～～～～～っ！！」这样地在呐喊，但却只是响遍整个蔚蓝的天空而已。
阿一和缇奥来到空母亚文斯特号已经过了整整二天了。
这段期间，阿一他们，接受了罗瑟她们所能做的最好的招待。
第一天，在召集干部过来共享有阿一和缇奥的事情以及来历的情报下，以误会解开来的萨巴斯为首，干部们都自主，已经可以说是拚命在招待程度，使阿一他们尝到一点ＶＩＰ的待遇了。
享受到使用这个世界的不可思议的食材所做成的料理。基本上虽然是吃谷物和水果、蔬菜等东西，但由於具有天核的功效使它们变得非常好吃，而厨师的手艺也很好使二人充分地大饱口福了。
也有被带领到保有巨大湖泊的浮岛。从浮岛上流出去的水会在空中雾散形成白雾，虽然将整座岛屿都笼罩住了，但那样的景象却可以说更加成了覆盖上神秘面纱的秘境，使心里觉得光是能看见这种景观来到这个世界就很有价值了。
另外，散布在湖的四周的天核，因为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有涌泉的特性下，会使那个地域、环境的性质上产生微妙地改变这个事实，也使阿一链成师的血液在沸腾了。
有和亚文斯特号上在处理天核的工匠们，交换了神结晶的碎片而展开各种各样的争论，而使双方的关系变得很好。了解天核多种多样的性质的阿一藏不住喜悦的表情。
也有罗瑟是横刀夺爱下结为夫妻这层误解传遍开来的关系吧，亚文斯特号上的人们也都对阿一他们很感兴趣，走在在舰内都会有人会来亲切地打招呼。
最重要的是，可以看见竜和人共存一起生活吧。
有为了巡视和舰艇的外装修理、也为了要去浮岛筹措收获和货物的配送，有时，只是要晒衣服，人和竜就会到处飞来飞去。彼此是伙伴的人与竜，从总人口来看虽然只占极小的人数，即便如此这个世界古时就有良好传统就在那里，让缇奥非常地感佩。
总的来说，亚文斯特这个船上国家，人们的气度也好，价值观也好，理应存在的共存方式也好，事实上都很对阿一和缇奥的味，所以在国内就会使心里感到很放松。至少，应该要比最初相遇，就毋需多言地杀过来，或是对缇奥吐露出粗暴言论这种气度的国家要好。
而且，很满意地在享受亚文斯特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的阿一和缇奥迎来第三天的早晨。
二人，在航母亚文斯特号的前方甲板上在等待第Ｎ次的日出。
这时，被微微带有紧张和觉悟的声音搭话了。
「⋯⋯阿一大人、缇奥大人。您觉得，我们的国家如何呢？」
回过头时，在那边的人，依旧是抱着克怀贝尔的罗瑟。不，不只有她，还有克洛姊弟及鲍维德、萨巴斯，以飞空船亚贝利亚号的舰长为首众多亚文斯特的干部们都聚集过来了。任谁，都像个站在十字路口的旅人一样，露出一脸复杂的表情。
「我认为，是个很棒的国家哦。即使没有款待我们，我想正常也会让人的心情感到很愉快吧」
「是、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
这麽回答的罗瑟浮现出苦笑了。已经查觉到了吧。如果投怀送抱，或是阿一可能改变心意愿意帮忙，但这种想法却是被否定了。
「成为我们的英雄，这样的立场，果然还是必须要有对价的吧」
「你，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吧？光是接受那样款待，我就知道地很清楚了哦，你们是希望我来当救国的英雄。但是即使我有资格，却不适合啊」
「呵呵。确实，一想到将克瓦伊连的航母逼到絶境时的所作所为，就跟英雄很不相衬了」
「就是说啊，女王大人。⋯⋯反倒是，你的人，有稍微松了一口气了吧？」
在干部们都露出不甘心、悲痛的表情中，只有罗瑟看得很开，总觉得眼神似乎寄宿毅然的感觉了。
面对阿一的指谪，罗瑟深深地做了深呼吸。
「是啊。这二天，我一直在看着您两位。即使在享受，看得出内心都不受影响。是为什麽？明明这麽投缘的人或许都会死掉，为什麽您能见死不救呢？真是残酷的人。也有了这样的想法」
「嗯？现在不同吗？」
「如果要说完全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说谎。我无论如何，絶对都会站在亚文斯特这边。但是，总觉得，您两位，并非不关心我们的无情之人⋯⋯对了，如果要形容，感觉就像是『大树』一样的人」
不懂她要表达的意思，面对在感到困惑的阿一，罗瑟是使用选择用词在说话。就连露出复杂表情来的干部们，都在倾听罗瑟的话语。（注：简单说，这是一种说话的话术。透过有点语焉不详的词句，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毫不动摇，只是在原地不动的巨大存在。有时会在冰冷的雨水下保护身体，有时会使照射下来的阳光变得和缓。但是，絶对不是有所求就会伸出枝叶来的存在」
「⋯⋯你的说法很奇怪啊」
面对在翻白眼的阿一，罗瑟一边「能得到您的夸奖真是荣幸」地在说话一边在笑着。
东方的天空开始微微地变白起来。黎明将至。罗瑟，将视线望向开始亮起来的东方天空，同时再次说起话来。干部们也都静静地在倾听着。
「上次，在看见日出时，二位有说过『这个世界很美丽』。虽然一直都忘记了，但是确实，即使变成这副景象，这个世界依然是很漂亮的。明明很漂亮，就算这麽把它破壊，人类都不曾感到後悔。⋯⋯只不过，我有稍微想起来了。取回国家，讨伐赫尔姆特，取回过往的世界──真的有其必要吗」
干部们都开始闹哄哄了。会这样也是正常的。因为自己的王，脱口说出否定人类继续存在的话语。
「那是破灭思考吗？你是想藉此，努力地要来劝说我吗？」
「是这样子没错。只是刚好想到而已，因为我没办法舍弃掉夙愿」
呼的一声吐露出安心下来的气。干部们都松了一气。
这样的过程中，面对到底想要说什麽呢而在困惑着的阿一，罗瑟说了。
「这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夙愿吗？」
「不。是，被拯救这件事」
总觉得，克怀贝尔像是感到困惑一样在鸣叫了。最初，前去求助阿一他们的就是克怀贝尔。只是，并不是为了要打破当时陷入危机的状态。而是身为王竜的感觉捕捉到，缇奥那压倒性的存在感，才会请求去救救竜王国的。
查觉到罗瑟想说的话，忽然间就连干部们的表情都一变，总觉得都露出感到为难的表情了。
「光靠我们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吧。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在被拯救後的世界，我们一定又会再次步上毁灭世界的道路⋯⋯我是这麽认为的」
「只要留下竜王国的人们，我想就没问题了吧？」
「不。在和克瓦伊连的战争中，把所有的民众都杀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只有竜王国的国民。面对超常的存在将一切都做个结束後，说会在悔改中活下去，那种话是哪边有说服力了呢？」
被突然出现的不明存在，把国家消灭掉，对没有战斗过就亡国的人们讲道理，试问有谁听得进去。
阿一和缇奥展现出来的压倒性的力量，某方面来说，是猛毒。愿意动用，肯定是自己的意志所做的决定。这件事，如果能对对无力在感叹的人，能对有着夙愿的人们伸出手的话，即使说那是强力无比很夺人心神的魔法也不为过。
因此，被夺人心神所掳获而在请求帮助的罗瑟，对在这二天过着普通生活，以及在看见会对一切稀松平常的日常会显露出佩服和感叹的阿一他们，似乎使她冲昏头的头脑取回冷静了。
「其实，就连讨伐赫尔姆特也一样，我都应该说『您不用出手，这是我们的问题』吧，但是⋯⋯」
「和二天前不同了啊。嘛，说的还蛮令人满意的⋯⋯我老婆，想要把赫尔姆特君给痛宰一顿！你都这麽说的话，就没办法了」
「不、不是吧，主人？妾身，没说到那种程度⋯⋯」
其实，阿一先生是想看『邪』竜。不是一般的竜。是『邪』竜。好奇心都被刺激起来了！姑且，是严肃的场面，因为看得懂气氛所以只能在心里吐露出来。
「这样啊。那麽，我们，就在放晴的世界下去战斗吧。祈祷赫尔姆特的讨伐能成功。而且，可以的话，如果愿意不会忘了我们我会很高兴的。对於亚文斯特竜王国的事情。异世界来的残酷的竜骑士大人」
「我说过，我会祈祷的。女王小姐你们的夙愿实现的那一天。话说回来，残酷的竜骑士大人这一句。果然你是个很记恨的人啊」
「嗯，哪有？」
罗瑟说出那句话後就噗哧一声笑出来了。
看来，好像没有要来拜托代替她们去战争的意思了。
胜利有二种。有意义的胜利，和没有意义的胜利。罗瑟她们的进路会满布困难吧，但如果是追求前者，她们就必须自己去战斗才行。对此有了明确的自觉，做好了觉悟，才露得出那麽开朗的笑容吧。
面对女王的决断，虽然使干部们都露出为难的表情，不过，当罗瑟回过头用「有异议吗？」的眼神在询问时，却都一齐垂下头了。然後，当再次把脸抬起来时，眼睛里都寄宿和罗瑟同样的决心了。
「阿一大人、缇奥大人。能与你们相遇真是太好了。无论如何，请保重」
「噢，你们也是啊。和竜一起生活的天空之民的事我不会忘记的」
「罗瑟殿。妾身会祈祷，你和你重视的人们都能有无限的信运」
朝阳在窥伺了。从云海的彼端，用温暖的光芒在充满世界。
相互握手的阿一他们和罗瑟，就这样，要分别开来──
「啧，十字型感应炮！！」
突然间，阿一的话语大喊起来了。随即，从太阳那边被发射过来的特大闪光，往航母亚文斯特号的侧面袭击过来了。
这是，在二天前，阿一来到这艘船舰後就偷偷展开来的十字型感应炮结界。
轰鸣音和冲击使世界摇晃起来。罗瑟发出悲鸣就快要倒下来时，就被缇奥撑住了。
威力惊人的闪光，也有没有全面以结界覆盖的关系，就因为余波让航母亚文斯特号倾斜了。甲板上的干部们全都一齐弯下了膝盖。
是过了十秒，还是一分钟呢。
被从太阳的方向发射过来的闪光就像是溶入虚空中一样消失了。
「躲在日出後面，模仿得真是巧妙啊」
阿一的嘀咕，使缇奥和罗瑟她们都将视线往朝阳的方向看去──
在那里，有着无数的黑点。
不是一个或二个。而是数都数不完的黑点就在以炙盛的光芒在照耀世界的太阳中。
不，它们是背对太阳，在那光芒隐藏身影──
「是克瓦伊连的舰队⋯⋯怎麽可能，为什麽会在这里！？」
罗瑟如悲鸣般的话语响彻开来了。
════════════════════
作者的後记
还剩下１话⋯⋯吧？


◎016　提奥编　黑神龙显现
作者（白米）前言
无法理解。
想要大家偶尔能默契配合，给白米信任的信赖感。
明明说了只剩一话，但是谁都不信啊！
欸欸，好啊。那样白米也有自己的考虑。
欸欸，那就回应信赖吧。还会继续两三话哟！
完全，没有结束哦！明明写了一万两千字，战斗却还没开始哦！
说谎了十分抱歉！
⋯⋯如果能像以往那样，真是没办法呢白米，那样一笑带过就好了。
缇奥篇。还请陪伴多一会。
════════════════════
拂晓之中出现了数量远大於一百的舰队。无数的飞空艇，先前击沉的航母奥斯提纳德同级的也有三十艘，超过（那个等级）亚文斯特级航母有十艘，以及让人觉得是旗舰的超大型巨大战舰一艘，正悠然地进军。
那份威容，将统治天空的国家并非过分的说法，明确地展现了。
「⋯⋯为什麽，怎麽会，会在这里」
本以为没有被找到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应该在很早之前就该灭亡了。虽说是游击队，但还在战斗这个事实，也就是没有发现船上国家亚文斯特的证据，我是这麽认为的。
因此，突然现身於罗瑟眼前的死的具现化，只能呆呆地。发出「为什麽」「怎麽会这样」这种没有意义的疑问话语。
并且，克洛姐弟和其他干部也一样。战斗人员的鲍维德还有萨巴斯，都露出了「啊啊，终於来了啊」这种能看到觉悟的表情。他们的话，说不定注意到了这个微薄的可能性。只是，就算注意到了，也没有什麽办法。
白银的光辉在闪烁。
「啧。喂，女王！要发呆到什麽时候。如果没有干劲的话，下次就不帮忙挡住了！」
「啊」
在阿一愤怒的声音震动了空气後，舰队的第二波亚文斯特航母袭击过来。和之前一样的向侧面突入的白银的炮击。并且一次十二发。
作为对应的，是不知什麽时候浮游着的几个可变式圆月轮「俄瑞斯忒斯」
一瞬间切入射线上的俄瑞斯忒斯，在发出咔锵声音的同时展开。在内侧打开了跨越空间的门。
让大气也鸣动的迫近的白银炮击，分别被俄瑞斯忒斯的内侧拦截，刹那，从亚文斯特上空中漂浮的别的俄瑞斯忒斯反射向舰队。
自己放出的主炮级的攻击，原封不动地返还给了舰队，但是，没能看到被直击轰沉的愚蠢的景象。在舰队前方展开的复数飞空艇级在散发白银的光辉的同时，队伍前方展开了障壁。
这下白银光辉的障壁，将反射回来的主炮完全挡住了。不仅如此，还像吸收那样将炮击的威力削弱，过了数秒便被消去。
「欸。不愧是自己的武器啊，连对策也有吗」
「那个规模呐，恐怕是本国来的呐。是一部分还是总战力倒是不知道呐⋯⋯⋯丈夫哟，看来是活下来回去了呐？」
推测航母奥斯提纳德活着回到本国报告的结果，让缇娜佩服地嘟哝。没想到能在阿一那个鬼畜的攻势下活下来，逃到了自己国家⋯⋯这是多麽强运的人啊，这样。
实际上，那个强运的人，半发狂地回去，在那之後，受到拷问调查後，是性格反转了吗，他像是开悟了那样性格变得平稳，成为了格外热爱龙与自然与太阳公公的圣人这样的人物就是了⋯⋯
「哦呀，这次是物理吗。姑且，是避开我们了呢」
从舰队中发射了数百枚导弹。它们全都避开了舰首的前甲板附近的阿一他们，以航母亚文斯特後半部分以及两艘飞空艇为目标飞来。
看来是注意到了阿一他们存在的样子。在这基础上，不对阿一他们进行直接攻击，而是企图捕获这样考虑着。
「嘛，如果凑在一起的话就容易对付了喏。丈夫哟，漏掉的就拜托了呐」
「好嘞」
缇奥伸出双手。做出左右挤压着什麽的姿势。这样，便在瞬间集聚了漆黑的魔力。将漩涡带有火花的聚集体──发射。
轰啊，放出了不输给之前敌舰主炮规模的炮击。
缇奥所自豪的竜人族的吐息。那将迫近的导弹群中的一部分消灭掉。并且，缇奥挥舞手臂，如同漆黑的光做成的激光刀一样，将导弹群水平切开。
漏掉的数十发，被阿一的狙击击落。
同时、
「那麽，按照礼仪，不好好回礼可不行啊」
这麽说着拿出来的，自然是天之⋯⋯太阳收束型激光「巴鲁斯・琉贝里翁」
「第一压缩炉──『解放』」
已经收束完毕的太阳能源，向指定方向放出。覆盖了空中朝霞光芒的极度强烈的闪光灼烧着视网膜。
当然，屏障舰队张开了白银的障壁。巴鲁斯・琉贝里翁的光芒，毫不留情地射向那障壁。让大气也为之鸣动的冲击声传来，因为威力的压制让一部分的屏障舰队後退了。
「第二压缩炉──『解放』」
激光炮击无情地增加了为了。因为和白银炮击不同无法被吸收，障壁发出了哔叽，啪叽啪叽的讨厌声响。阵列混乱了，激光直击部分附近的屏障舰所缠绕的白银光芒微微闪烁。
「第三压缩炉──『解放』」
自然，阿一变得更加固执强硬。极大化的太阳激光，终於突破了舰队的屏障。
但，要说不愧是本国的舰队吗。不会那麽简单啊。
发出了灿烂的光辉的，是最巨大的战舰。像是旗舰的它和屏障舰一样缠绕上了白银的光辉，将它向屏障舰放射。
「嗯？简直就像是王竜将力量给予其它竜那样呢」
解放了第四压缩炉的阿一嘀咕着。就像王竜能给其它竜力量那样，旗舰似乎有能给予其它飞行舰力量的样子。
「⋯⋯那是，葛瑞格国王的专用舰──杜鲁格兰特的能力。只要有那个旗舰，没有防御舰队炮击的技术的话，也就没法突破障壁」
垂头丧气的罗瑟回答了阿一的嘀咕。眼中充满了絶望的阴影。十分理解吧。正面战斗无法获胜的理由。至今为止尝尽了无数苦头。
雪上加霜的是，以航母亚文斯特为中心，除主舰队外的另外三个方向也出现了舰队。看样子是在云海的表层隐藏着前进，完成了包围网。
「原来如此。确实是坚硬的屏障啊。⋯⋯虽说要支付相应的代价」
突然，惨叫声响起。那是兽在临终时发出的叫喊。特意地将这个声音用扩音器传出来能感到明显的恶意。
「⋯⋯舰队，全都连接着竜核能量增强装置。那麽理所当然，是以竜核为动力。他们，通过在亚文斯特大地所用的养殖，就像字面那样，消费着一次性的竜核」
进一步来说，竜核和竜一同成长。经历了长年成长的竜，体内会保有上等的竜核。为此，以收获出生後就能使用的竜核为目的，也在进行用药物促成成长。
罗瑟她们，在听到这时因为榨取生命能源而接连被杀的竜的悲鸣後，露出了如同被切裂一般的悲痛表情。
阿一因为看到罗瑟她们的样子而叹了口气，中止了巴鲁斯・琉贝里翁的照射。
本来是想要拿出全部的巴鲁斯・琉贝里翁通过集中在一点＋升华魔法进行最大炮击的⋯⋯但身边的缇奥，虽然没有表情，却能够明白涌上来的愤怒和悲哀的感情後选择了自重。
巴鲁斯・琉贝里翁的攻击结束了，无伤的舰队悠然地恢复进军。阿一的攻击被凌驾了，周围产生了这样的氛围。
接着，这时，在蔓延着絶望与悲鸣的天空，男人的声音响起。那是充满嘲笑、恶意还有凶暴性的声音。
『刚刚的炮击是你干的吗，黑发的』
既没有报上姓名。也没有开场白。对於自己的问题，对手一定会回答。不得的不回答，不允许沉默。那是丝毫不隐藏傲慢的发问。
因此，首先，阿一拿出了88mm。
等身大小程度的枪管。不需要充能的零时间射击。
在看过巴鲁斯・琉贝里翁的极大炮击後，这个简直就像水枪。
但，那是错误的。要说为什麽，这个狙击炮是贯通特化的。通过电磁加速到认知范围外的速度。如果在单点突破的条件下，破壊力远远超过歼灭兵器的巴鲁斯・琉贝里翁。
「嘛，希望本体也够坚固啊。现在就把大将打飞也太早了」
「就我看来，那里一定就是舰桥了。喏，不知为何愤怒都传过来了。虽然不知道是什麽人，但请好好活着哦？」
透过旗舰杜鲁格兰特的扬声器，传达了危险的氛围。当然。以炮击作为回答，炮弹贯穿了障壁，将旗舰杜鲁格兰特的像是舰桥一样的地方的一部分吹飞了。
从整体来看，真的只是损壊了一部分⋯⋯
但轻而易举地明白了舰队在动摇。之前提问者的怒火，变得更加显着。
同时，身後的罗瑟她们也陷入了动摇。「开玩笑的吧，至今为止一次都没有受过伤的杜鲁格兰特」，以及「这麽简单，就把传说给⋯⋯」，还有「一如既往地无情呢⋯⋯已经麻木了，阿一桑哟」，能听到这样的话语。
杜鲁格兰特缠绕的光芒在增强，同时再次扩散竜的悲鸣。
『黑发的。听得到吗？这不是在提取燃料哦？只是单纯的拷问罢了。这叫声真是美妙对吧？是你丫重视的怪兽们的叫声哦。──如果想要轻松的死掉的话，别再无礼了──』
『从刚才开始就在那里说废话啊？等了那麽久什麽意义都没有。这是有多臭屁啊。喂，有什麽事啊？我会听的所以快点说』
对傲慢以更傲慢的态度猛击。阿一挽着胳膊挺胸以念话回答。那样子太麻烦了，刚才的炮击战也不像在SF的宇宙战争出现的。连对方的身份也不问。
不管对方是什麽人，打心底没有兴趣。是个微不足道的对手。
那份言外之意，如实地传达给了这片空域的所有人类。
『⋯⋯你知道我是谁吗？亚文斯特的帮手，脑袋似乎不是很好呢』
『连名字都不报上来鬼知道啊。嘛，从说话方式一点品味也没有，是哪里的一步登天的流氓吗？别那麽逞强比较好哦。虽然因为带了很多朋友而壮胆了⋯⋯不过软柿子的气味扑面而来哦』
阿一背後，知道声音的主人的罗瑟她们喷出了声。「呼呼」地不由得笑了起来。
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还坐在旗舰上的是谁，阿一不可能不知道。也就是说，除了不知道本体这点以外，都是真心话。
『无意义的挑衅。就算那麽做，现在也在拚命地思考对策吧？让人发笑。看在你滑稽的样子的份上就告诉你吧。──葛瑞格・克鲁瑟・克瓦伊连。克瓦伊连天空神国的王。明白了吗？在你面前的，可是这个世界的神王』
在某种意义上没错，拥有最大的军事实力，有限的资源几乎被独占，给予或是掠夺，生死由他。就算冠名为神也无法否定。
但是，阿一听到後、
『这样啊。嘛，怎麽说，你啊。加油啊，神。各种意义上都很辛苦呢』
不知为何用很温柔的表情送上了鼓励的话语。
阿一脑中闪过的，是某个异世界的神。「因为我是神。没有朋友，国家也毁灭了。制作的人偶也都是熊孩子，但也是个真的神！所以，各位，请好好听我说完！」这样主张着，然而说着就被枪开了个洞的存在。
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够可怜的人呢。真是的，谁啊，将那个残念可怜的废神连渣都不剩地抹杀掉的家伙。真没人性。
『老公哟。那是在等待着吐槽吗？姑且说一句，一怒之下将那个自称神抹杀掉的就是老公哦？顺便，别忘了将眷属的神在魔王城里削杀的也是老公哟。把像是煽动苦痛和恐怖一般，将四肢切碎消灭後，从身体的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地进行削杀的事情忘了吗，不是吧』
好像是从中间开始，爱希特事件便通过念话泄露了。而缇奥则吃惊地对此吐槽。
罗瑟她们吓到一般後退了一步。这不是人会做的杀人手段！这样战栗地拉开了距离。干部们嘀咕着「虽然无意中想过⋯⋯果然是恶魔啊」「真鬼畜啊，这里有恶魔啊」「多麽地无情啊⋯⋯真令人向往」
当然，这是连接外部的念话，自称神的话语也好，残念可怜的废神的话语都让所有人听的一清二楚，对於被和那样的神相提并论的结果，神国的王以和善的表情说道，
『罗瑟。选择吧。是要一同灭亡，还是和王竜一同舍弃国家到我这来』
矛头改变了。但并不别扭。那是没有感情的声音，内心中沸腾的岩浆般的愤怒没有比这更明显了。
那是簒夺王位，夺取了国家的仇敌的话语，但是，罗瑟却没办法马上回答。葛瑞格的目地十分明确。通过让（亚文斯特）献上王竜之力的克怀贝尔以及王家之血的罗瑟，接着，享受失去这两人的亚文斯特的挣扎。
那种情况正如削杀一般，使得亚文斯特的人民毁灭的吧。并且，克怀贝尔会为了量产王竜的实验而被强迫交配，而罗瑟也会作为消遣玩物吧。
但是，不遵从的话，现在亚文斯特就会毁灭。是早是晚没有什麽区别。
就算想在这和平的世界挑起战斗，但想将无法战斗的人置於安全场所。但是，已经没有这个选择了。
微微闭目思考後，罗瑟作出了决断。
「阿一大人，缇奥大人。请不需要担心，去讨伐赫尔姆特吧。如果是以两人的力量的话，突破这包围网也很容易吧」
阿一扭过头看去。
「这里的决战呢？」
「不。只有我和克怀贝尔，到葛瑞格那里去」
顿时就响起了悲鸣。克洛姐弟，萨巴斯，鲍维特战斗员他们全都加入了劝阻。不想即使牺牲女王和王竜也要活下去。那种不知羞耻的生活方式，谁也不愿意接受！这样。
「我，没有放弃。即使希望渺茫，即便是条荆棘之路，只要活下去就有希望。因此，如果阿一大人和缇奥大人去讨伐赫尔姆特的话，趁着产生的混乱说不定会有挽回的机会。现在，就请活下去吧！」
罗瑟，向着干部们，还有因为开始的炮击而被惊醒而到甲板上露脸的亚文斯特民众堂堂正正地下达命令。在絶望的深渊中，眼睛闪闪发光，诚然，是没有放弃的色彩。有的，只是一味坚强的决心。
这下，罗瑟以外的人们都语塞了。并非被说服，而是单纯因为理解到了自己的话语无法改变王女的决断。将活下去的命令刺入胸中。
看着罗瑟她们，扭过头看着的的阿一，微微地，扬起嘴角。那是个小小的笑容。
看着身旁，缇奥的表情则十分温柔、充满慈爱。明知是地狱之路，直到最後的瞬间也不放弃的身姿──太美丽了。
阿一怂了怂肩。接着，向自拂晓中出现的舰队询问早已明白结论的事。
『喂，格洛梅尔。说实话，我和这边的女人，还有亚文斯特都没有关系啊。能放过我吗？』
『⋯⋯』
好像没有回答的迹象。早就不打算放过阿一了吧。会为了摸清力量的秘密而进行死不了就好那种等级的实验而变得半死不活吧。缇奥也一样。
⋯⋯一定，不是因为被自然地搞错了名字而变得沉默。
在无言地否定的阿一身边，缇奥像是心痒痒那般，一边抑制着沸腾而起的心情那样感觉的表情，一边深深地吸气──
『咳咳。啊～，向诱拐、监禁了弱小可怜的竜们的犯人宣告～。请现在就解放它～～～～们！家中的母亲正在哭泣啊！』
先是「这家伙在说什麽啊」这样的视线从背後刺入。同时，总觉得从舰队那边也传来了这样的感觉。
但是，阿一没有在意别人的困惑开始了冲刺。要说为什麽的话，这就是阿一的本事啊！
『你们，委托律师的权力，没有！酌情体谅的余地，没有！但是，允许沉默！解放竜质，乖～乖闭嘴回家的话，就不会被从後面射击！撒，这可是能够避免死刑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哟！贝洛迪尔还是什麽来着！诱拐犯的诸位！请不要害怕，全力逃回去吧～～！』
已经变得像胡说八道了。顺带一提，国王的名字也变得很乱七八糟。
『知道吗，这是忠告！不马上解放竜质的话，真的会发生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哦！哈盖提尔的命令什麽的就无视掉吧！不骗人哦？如果我说谎的话就让不得了的──』
旗舰杜鲁格兰特炮击了！一定是因为名字中除了「尔」外完全不同的回礼。
阿一用结界防下後，罗瑟慌张地出声。
「阿一大人！？到底，有什麽打算！？为什麽，要像那样挑衅」
「管他呢，在我们要出发的时间点舰队就到达，那家伙不打算放过我们吧。当然，快点还是跑得掉的⋯⋯」
不可能背对抱有敌意攻击的人。当然，要战斗的是罗瑟她们的说法并没有变。因此，阿一现在并没有直接出手的打算。
那麽，为什麽⋯⋯罗瑟问了，阿一奸笑着回答。
「在这个世界，除了王女桑你们以外，不是还有应该战斗的家伙吗？赌上自己生存与尊严燃烧灵魂的家伙」
「欸？」
从困惑的罗瑟那移开视线，阿一看向缇奥。
「缇奥。不对後辈的小屁孩竜，展现真正的竜之王的力量吗？」
「咕呼呼。其实从刚刚开始，竜们的声音一直在耳边环绕啊。就算主人作出了离开这里的决定，妾身也打算干下去。不过，主人在这种时候，一定会回应我喏」
虽然很高兴，但嘴角却狰狞地扭曲着的缇奥。瞳孔纵向裂开，已经化作了竜眼。对竜族无意义的拷问相当暴怒的样子。
阿一同样露出狰狞的笑容，用稍微认真的语气向葛瑞格传达念话。
『曼索尔，明明知道我们持有未知的力量，连自国的航母都只能无能为力地被击坠，即便如此，也不打算停下吗？』
『⋯⋯确实，你的力量是未知数。但是，正因如此，才有夺取的价值。我是掠夺者。眼前有个极致的宝物，这可是尽最大力量去伸手时候，怎麽可能停下啊？有１％的胜率的话，我总是能夺走。这次也一样』
『原来如此。你有着你，所坚持的事物。⋯⋯但是，自称神王的什麽，你，搞错了一点』
『什麽？』
旗舰杜鲁格兰特的炮击中断。之後，阿一和缇奥从甲板上跳起。
跳起来的阿一和缇奥在空中靠近後停了下来。
接着，互相靠近到眼看就要接吻的极近距离互相凝视，保持这个样子後⋯⋯
啪
「啊哈嗯」
阿一的巴掌，炸裂在缇奥的屁股上。真红的波纹在蔓延，看样子赋予了「魔冲波」。一个几乎没有伤害，却能让身体内部奔走**般的快感（痛苦）的高招，废竜不由自主地趴下了。明明是在空中还这麽灵巧。
「喂，加油啊，废竜。明明是个竜人族的公主，却在大军面前娇喘的变态」
「啊，娇喘明明，是主人的错⋯⋯」
啪
「啊噫。刚刚，厉害的东西来了喏」
「明明是个变态，还说是别人的错啊」
这麽说着又来了一记巴掌。缇奥的大屁股上出现了冲击的波纹。顺带一提，娇艳的叫声再度响起。在整个空域。
当然，亚文斯特的各位，神国大舰队的各位，那个葛瑞格也不例外，「这些人，忽然，开始干了什麽啊！？」眼睛都要飞出来那样震惊。
和月不同，二人之间构筑了世界，阿一无情地拍打缇奥的屁股，从怀中掏出试管型容器，用嘴摘下瓶盖。接着，塞进张嘴喘气的缇奥口中。
「呜咕！？」
突然塞进口中，并且被灌入了液体的缇奥，配合打屁股产生了非常幸福的表情！何等的变态！不愧是废竜！
另一边，终於回到现实的葛瑞格下令。总之，虽然不太明白，应该是想大量炮击吧。从数个航母的主炮指向阿一他们就明白了。
「唔姆！？来了！来了喏，主人哟！不愧是主人的直接奖赏，变换率不一样啊！和月的血盟契约不同，这正是爱的主从契约喏！」
「真讨厌啊。那个如果附带着技能名的话，絶对是变态契约或者SM契约那样的感觉」
趴着「哈啊哈啊」地粗暴吐息，同时露出恍惚的表情的缇奥，用充满兴奋的声音呼喊。接着扭扭捏捏，趔趔趄趄地站了起来，从阿一那接过红色宝珠的项链。
「不竜化也可以吗？」
「呼呼，哈哈，别後悔哟。哈哈，呼呼。和直接开始正式表演的，神域的战斗不一样喏。啊呼⋯⋯积累钻研，妾身的技艺愈发打磨。哈啊哈啊⋯⋯何况，从主人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奖赏喏。现在的妾身，没有不可能！」
「哦，这样啊」
阿一冷淡的回应，让缇奥全身颤抖不已。
然後，终於，在主炮射到之前，大幅度後仰的同时吸气⋯⋯
嘎噜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以人之身，释放了竜之咆哮。像是将快感一吐而出那样，心情非常不好的笑容。
咆哮飞散，但是，不仅仅是叫声而已。以缇奥为中心，黑色的波纹在空域蔓延。数重黑色波纹层层叠叠地波动着，无视障壁穿透了舰队。
未知的攻击吗⋯⋯⋯因为看吧。那个女人的笑容。根本不普通！
舰队的主炮像是为了警戒般在发射准备完成的阶段停下了。
紧接着，响起了世界的脉动。
噗通
噗通
噗通
并非一两个。而是无数的、数不尽的脉动。仿佛世界本身觉醒了一般，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同时还有那压倒性的气息、气息、和气息！！
──来吧，觉醒吧。我的同胞哟。孤高自豪的，强大的存在啊──。
像是念话一般，但不知哪里有所不同的声音降下。
──竜之眼，并非用於回忆悲痛。而是寄宿坚定不移火焰的存在。
『陛下。燃料，不，竜们』
『这里是，第二航母昂比西恩！燃料库发生异常！它们，到底发生了什麽！？』
葛瑞格的耳朵，在响起充满庄严与威严的声音的同时，悲鸣着的报告接连不断。无论哪个都传达着各舰燃料的变异。
──竜之爪，并非抱紧颤抖不已的自己。而是为了斩裂恶意，守护应当守护之物。
『第八航母格拉纳达！竜受到影响了！发生了什麽！？』
『第十四航母修帝鲁塔。这里的竜都变得巨大化了！这样下去牢笼会被破壊的！陛下，请指示』
『报告。染上了黑色的竜，口中吐出了高热的能量！该死，燃料库被打破了』
不止是舰队的报告。连旗舰杜鲁格兰特的燃料库也收到了悲鸣的报告，还有请求指示的怒声响起。甚至，冲击轰鸣声，那个震动传到了葛瑞格的舰桥。
「发生了什麽！？」
「啧。拷问用牢笼中的竜破壊了拘束！在杀害乘员和胡闹！」
「不可能。那个拘束可是加入了对竜用的高级复合材料！为什麽不启动！」
「试过了！连拘束具以外的乘员都用过了！但是，对黑竜没有效果！」
「到底怎麽了。够了，向各舰传达！将发生变异的竜，全部杀掉处分。马上杀掉！」
刚得到命令。就用杀伤性的枪械对准了燃料库持续脉动的竜们。还在因为自身变化而困惑的竜们，看到枪口和杀气腾腾的乘员後，都怯懦地缩起身子。
──竜之牙，并非为在死前阖上。而是咬碎弱小的自己，展现理性的斗争之魂。
蜷缩的竜们，顿时停下了动作。这个变化，让准备好枪支的成员们一瞬间因为惊讶而停下动作。糟糕的停顿。
「嘎鲁噜噜噜噜」
响起了无数低沉的呻吟。染上漆黑，和原尺寸无关竜们成长了，将低下乞求原谅的头颅缓缓抬起。
「噫」
「呜、啊」
几个成员发出了短促的悲鸣。那是不争的、恐怖的声音。视线重合。被抬起脸的竜们。那寄宿了斗争心，坚定不移的灵魂的竜眼所射穿。
──咆哮吧！竜的咆哮！是将自己的存在，展现给世界的！高举你们孤高自豪的灵魂吧！你们是──竜族！
刹那，无数动摇天空世界的咆哮响彻天空。
换句话说，那是让所有舰队都产生了内部破碎的错觉那般，激烈而壮絶的竜之咆哮！
相应的，附近的乘员们的鼓膜都被干掉了。其中不乏翻白眼丧失意识的人。
──魂魄・变质・升华复合魔法【黑神龙的权威】
曾经，在神域中缇奥所用过的【竜王的权威】。是将其他生物变成黑竜的神代魔法。以前的话，只能通过和黒隷鞭的组合，一只一只地变化。
而在如今，通过痛觉转换将力量积满的状态下，加之这次有着不是接近竜的生物就不行的这种条件才能够做到。咆哮一发就能将范围内所有竜都变质成了拥有强韧的黑鳞的黑竜。而且，在改编的【神言】──【神竜的言灵】的作用下，竜的本能被唤醒了。
没错，由於缇奥的力量，作为舰队燃料被大量保管的竜们全都──变质成了雄壮的黑竜！
其结果、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传来了无数爆炸的声音。原因之一在於。化作黑竜後可以使用的「吐息」，让所有飞空艇内部爆炸了。
『不行了。无法阻止』
『该死的。那鳞片怎麽回事！？子弹都打不穿』
报告，接连变成了悲鸣。接着，放出的吐息将内壁破壊，弄壊牢笼跑出来的黑竜们在舰内蹂躏，最後飞到外面去了。
宛如被风煽动的灰烬一般舞蹈着，竜们接连用吐息的闪光融化外壁回归天空。
因为是航母，一艘最少也保管了超过百匹竜。飞出的黑竜数目并不寻常。
『开火！随便跑到外面真是太方便了！将出来的全部击坠！』
葛瑞格的指示传开。舰载的重火器直接喷出火舌。
飞向空中的黑竜群，受到如同流星般迫近的弹丸。但，在射线上，被别的黑竜阻挡。张开双翼，以身为盾守护同伴！
传承而得的黑鳞，即便是舰载重火器也没那麽容易就能贯穿。但是，如果要说完全无伤的话，自然是不可能的。在每次弹丸直击时黑鳞便粉碎、四散、到了最後身子被击穿，挥洒血肉。
但是，为了守护同伴而以身为盾的黑竜，在死到临头时也没有动摇。只是，到最後也想将战斗贯彻，为了守护同伴，释放出如同字面意思那样的最後的吐息。
已经无力的微弱的吐息，却能将一个舰载枪械漂亮地破壊掉了。同时，满是破洞的黑竜，失去力量呕吐着血。
不过，托这牺牲的福，从缺口中逃出的时候没有被瞄准的，数十体黑竜飞向高空。
──拍打翅膀。高尚的孩子。对其灵魂赐予祝福
壮絶的咆哮传来。空域再次蔓延的波纹，包裹了力竭坠落的受伤黑竜们。
下个瞬间，确实已经遍体鳞伤的黑竜们，强力地拍打了竜翼。在空中重新调整姿势，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身体。那里已经没有伤口，而是黑鳞急速再生的景象。
原因？还用说吗。自然是让自己作为「竜」觉醒的，母亲。
黑竜的视线发现了站立在空中的伟大存在。虽然不知为什麽「哈啊哈啊」地。（Ｇ：Ｍ龙别把别人教壊啊─ ─）
「咕哇嗷嗷嗷嗷嗷」
「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
天空传来的咆哮的意义只有一个。
──集合吧。到「哈啊哈啊」的伟大的竜身边。
黑竜一起，以战域的中心为目标飞行。当然，背後也飞来了子弹和导弹，总是有数匹黑竜庇护伙伴，趁间隙反过来释放吐息迎击。接着，受伤的黑竜，在传来雄壮咆哮的同时身体痊癒回归战线。
「这⋯⋯是什麽光景啊⋯⋯」
那是罗瑟的嘀咕。紧紧抱着的克怀贝尔，像是要将一切都烙在眼中那般固定视线一动不动、而亚文斯特的人们，也都呆呆地看着天空。但是，心情都和罗瑟一样，从表情便可以看出。
──无数的，黑竜引起的龙卷风
以缇奥为中心，黑竜回旋着，创造了这个世界未曾存在的景象。
露出大半脸的太阳的光芒，在黑竜鳞的反射下闪闪发亮。那简直就像是经由工匠之手完美切割出的黑色钻石，一边反射着光芒一边跳跃。
何等雄伟、壮观、美丽的景色。
即便是舰队的人们，心中都涌上了灵魂在动摇般的感情，缇奥的话语，转向了掠夺之王。
『统御天空的神王的谁哟。虽说是废话。──擦亮眼睛看吧。竜，是什麽样的存在。统治天空的真正意义！』
『啧。没关系，给我打。抹杀掉！准许杀害！涌上全火力！旗舰转向。全舰队，掩护杜鲁格兰特的撤退！叛逆者的一族党羽，一个不留！』
杀害命令传来。同时，还有乾脆果断的撤退命令。但（因为）王对自己长期的恐怖支配，即便明白状况不容乐观，也不允许违反他的命令。
在旗舰杜鲁格兰特转向的同时，全舰队一齐射击。包括白银的炮击在内，也有导弹攻击。全方位射出，如同火力的牢笼般。
「这还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呢。真期待呢」
「呼呼，那就回应期待吧。──『界限突破』。」
之前接过的项链──「最终・灵魂」
附带界限突破的神器，还有之前的喝下的作弊伙伴Ⅱ（美Ｏ棒鳕鱼子味、液体Ver）的效果组合，让本来缇奥・库拉鲁斯只有在满身疮痍状态下才能发动的奥义发动了！
轰鸣的嗥风。混合真红与漆黑的魔力之岚。描绘着螺旋冲上天空，比起黑竜们形成的龙卷更外侧更巨大。拂过云海，如同台风般的漩涡。
杀到的白银炮击也好，导弹群也罢，都卷在一起连一发也没能通过。在压倒性的力量洪流面前，一切都无力化！
阳光消失了。
云海之上，甚至覆盖了天空。
「啊啊，果然，你是⋯⋯」
真正的竜，能够操纵天地。这是自己知道的传承。而如今，这发生在眼前。让罗瑟自然地，流下眼泪。是感动吗？抑或是恐怖？罗瑟以及其他同样流泪的亚文斯特人也好，都不明白。只是感觉胸口像被压迫那样。
落雷降下，爆炸的声音蹂躏世界。
在云海更上方的天空出现了雷炎之海。像是燃尽世界似得蔓延天空的炎之海，雷鸣如日珥般闪耀。
真红与漆黑的龙卷消散。留下的黑竜们都单单仰望天空。就像崇拜那的存在一样。
在雷炎之海，有什麽滑溜溜的东西出来了。长长身体的一部分。能看到吸入光般的漆黑鳞片。如同起伏的波浪般，自天地逆转的雷炎之海浮现，消失，再度浮现。
大概，不是竜的肉体。无论是大小，还是形状。但是，这个空域所有的存在都理解了。
──那是，超过人认知的⋯⋯竜
滋滋滋，像是地鸣般的声音，在雷炎之海游动的存在现身了。
缠绕着炎之波浪，还有可怕的火花现身的。是纵向裂开的黄金龙眼，睥睨下界的一切。
远远超过三百米的巨体卷曲，闪电和日珥为周围增添色彩。
一拍。
──嘎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一瞬间，世界被撕裂了，谁都有这样的错觉。⋯⋯并非咆哮过於爆炸的原因。
『统治⋯⋯天空的⋯⋯神⋯⋯』
那，正是神威。仅仅一发咆哮，便让人感受到世界要被破壊般的断罪的意志。
敌我双方都无差别的，所有存在都产生了敬畏念头的存在。
──黑神龙 缇奥・库拉鲁斯
在此显现。


◎017　提奥编　王の心得　前编
天空是一片雷炎之海。地上则是卷起死亡的云海。
伴随着世界末日的景象，亦能，看见创世的光景。随着观点不同，感受也就不同吧。
但是，不管怎样，没有人会怀疑那幅神话般的景象会被写入这个世界的历史之中。
──要去哪里？
庄严的言灵从天而降。会令听者，不管愿不愿意都会抱持敬畏之意的声音。
往那个方向看过去，所有的舰队都成了弃子，旗舰飞快地在逃走。不，正确来说，对旗舰杜鲁格兰特号下达那道命令就是其主──强夺的神王葛瑞格。
他自己，也理解那是在对自己提问的问题吧。既然已经掉头，逃进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的舰桥内，呆然地在注视萤幕後面所显露出来的荒唐景象使葛瑞格冷不防让身体颤抖起来了。
『不用管其他的。全速──』
对着舵手投以焦躁的怒吼声，以及动摇般的眼神。但是，直到最後命令都没能从嘴里说出来。
──该知耻啊。虚伪的王哟
『陛、陛下』
『回、回避！』
舵手发出悲鸣。突然间，从雷炎之海降下一道巨大的龙卷。描绘出螺旋，用业火和热浪在烧灼空气的灼热龙卷，使整个舰桥染上了赫灼的光芒。
比葛瑞格所要下达的回避命令还要快，舵手便反射性地让船舰倾斜了。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用与那巨大的船身不相符的动作一口气往右边偏移过去。
──你是逃不了的哦
伴随着话语，第二道炽盛燃烧的龙卷就落下来了。不仅如此，像是要将好不容易才躲开来的旗舰杜鲁格兰特号请入絶望一样，第三道、第四道、第五道都接连落下。
『无、无法回避！要打中了！』
『障壁展开到最大！冲过去』
舵手和葛瑞格的怒吼声在回荡。
旗舰杜鲁格兰特号，想要闪躲连接天地之间的火柱，但还是躲不了而遭到命中了。
刹那，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的巨大船体就被猛烈的震动袭击。控制资是无效，像是被卷起来一样船首被吊起，就连要旋转也不如已愿。再者，连续的冲击也传达而来。更还遭到龙卷内的雷电袭击。
『障壁功率，低於百分之五十！陛下，这样下去就会』
『啧，充填⋯⋯马的』
葛瑞格做出指示时不禁就吐露出咒骂了。为了维持障壁的输出功率，作为要替换用的竜核燃料的燃料匣，回想起来已经没有竜在里面了。
『掉头⋯⋯掉头吧！同时，朝那只黑竜发射所有火炮！』
撤退不了。
如此判断的葛瑞格，有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愤怒和焦躁感的同时还下令船舰掉头。
同时，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的舰载兵器就一齐发射出攻击。数量多到很夸张的飞弹，已经可以称做是子弹风暴，当然，也有着银白色的炮击。
当然──被击落。所有的一切，都毫不例外。随着从天上倾注下来，几百几千到的雷电。
在旗舰杜鲁格兰特号撤退时，其他的舰队所所当然，为了压制住缇奥都施以全力攻击。尽管如此，葛瑞格还是无法撤退成功。
其理由就是这个。
全方位。射程半径到达数十公里。天下之内的所有目标，也同时神速般的可以射穿的轰雷狙击。
覆盖着雷炎之海が的世界，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是黑神龙的絶对领域。
『执刑者柏格，充能。全舰队，争取时间！』（注：ヘンカァボーグ / 执刑者柏格，是德语的Henker加上Borg。後面的单字是NETA 星舰迷航记的机械生命体）
在攻击产生不了作用的现实下，葛瑞格的声音越来越慌乱。即使如此，面对象徵恐怖和暴力的王之言论，全舰队都还是条件反射去照做了。
护盾舰队为了守护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组成多重阵形，其他舰队则从全方位毫不间断投以火力，战斗机部队设展开自杀式攻击。
同时，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的多段三管主炮则是用很惊人的速度在收束银白色的光芒。但是，那光芒，是航母奥斯提纳德号在最後所展现出来混杂了黑色的东西，所以很明显与一般炮击的模样是不同的。
──主炮　执刑者柏格
那是，在银白色的炮击中，加入具有黑雨性质令人生厌的能源波。充满这个世界，收束起无法被净化的能源，混入炮击内，发射出去的最後，及使用障壁来保护船体，能源都还是会侵蚀整艘船舰而让细胞壊死，更会歼灭掉船员。
当然，发射出去後高浓度的污染能量就会在周边一带扩散开来，期对象就连友军也无不例外。使用时机很困难，是对敌我双方甚至是世界露出獠牙的禁忌兵器。
它，现在，被发射出去了。
闪光的光芒填满整个燃烧成橘色般的世界。
不论有多偏离常轨，既然是生物，应该就可以破壊掉细胞。而且，如果浸蚀成功的话，必定能杀掉！
葛瑞格的嘴角，浮现出如同抽蓄般的笑容。
──愚蠢之人
零时差被发射出去。
来自黑神龙的──吐息！
咔的一声从打开来的嘴巴被施放出去闪光，是纯粹的黑。不会被任何人染色，会将一切都涂销掉的絶对颜色。
彰显出禁忌银白和黑色的炮击，在确实的强大下，航母一击就遭到粉碎了。但是，被黑神龙发射出去吐息，要把它更强。彷佛，就像是被推出去的针去迎击原木一样，那种压倒性的力量差距。
轰鸣使得大气更加翻腾起来，这个世界最强的炮击，在一瞬间的对抗之後，便轻易遭到黑之吐息的吞没了。
『怎麽可能』
葛瑞格的呐喊在回荡。
但是，眼前的景象确实是现实。正面吞没掉旗舰杜鲁格兰特号最强的攻击，那种程度的负面能量遭到脱离常轨的灼热之物给消灭了。
护盾舰队所展开来的多重障壁的第一层，彷佛就像是纸屑一样碎散了。第二层也是，在一瞬间的对抗後，如玻璃碎裂开来一样破碎了。第三层、第四层⋯⋯
『回避』
『了、了解！』
在障壁粉碎掉的同时，防御舰队之中有好几艘船舰遭受到吐息直击而炸散开来。在看见升起火柱崩壊着的防御舰的身影而取回理智的葛瑞格所发出的命令下，同样回归到现实来的舵手就用奇蹟般的反应在掌舵了。
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盘旋起来时，是在最後的障壁被打破的同时。
『全员，准备接受冲击──』
不知是谁所发出的怒喊声，直到最後话都没能说完。
随即，惊人的冲击便袭击旗舰杜鲁格兰特号了。轰鸣音和猛烈的警报声都响遍开来。
缇奥放出去的吐息，就这麽漩涡状的云海打出一个大洞後就消失在地面上了。任谁都，没有办法能够从容地去观测，但如果办的到的话，肯定会品味到背部被扔进冰块里所带来的感觉。
总之，从天而降的吐息命中的地方──标高二千米左右的高山，在遭到直击之後就消失得一乾二净了。
神龙的吐息改变了地形。
受此影响，指示，旗舰杜鲁格兰特号还尚未被击沉。是被与巨大的船体所不相符的机动性，和舵手的快速反应给救了，只有主炮的部分被刨开来而已。
不过，起火、喷烟倾斜一边的旗舰身影，光是如此似乎就给整个舰队等同是击沉的冲击了。
时间像是停止了一样，连攻击的指示都没有舰队的舰长们都呆然地在望着絶对象徵的旗舰。
那个空隙，缇奥是不会错过的，
──自负的战士们哟。拍动翅膀。发出咆哮吧。告诉若无旁人侵犯天空的人们，这里是何人的领域，击沉他们吧
响应是必然的，从全方位舰队攻击中被守护的黑竜们。在燃烧的天空中，发出会撼动灵魂的竜之咆哮。
忽然取回自我的马後炮。
在盘旋的同时注视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下个瞬间，就透过驾驶舱看见张开大嘴後的竜牙──随即，就被灼热的吐息吞没而消失了。
就连其他战斗机编队也都一样，一瞬间就被咬住背後的黑竜的吐息给炸碎，或是遭受落下来的黑竜的冲撞而使驾驶舱被压碎。
飞空船和航母再次展开攻击。
但是，中断掉的弹幕间隙，现在的黑竜们是不会错过的。
舰桥内，坐在司令官位子上的舰长最後所见的景象是，啪沙一声拍动翅膀翩然而降的黑竜，透过挡风玻璃张开大口的景象。随即，视野就被黑色的闪光填满并同时使意识被永远放逐到黑暗中了。
盯上航母的黑竜们。进入不了近距离的射程内，原本，在那种场合下应该很活跃的战斗机，都在其他的黑竜们巧妙的合作和舍身攻击下无法去防卫自己的船舰。
就在这些景象展开来的时候，给予舰桥必杀一击，黑竜们陆续将舰队都击沉了。
在呈现出战乱模样的战域内，尽管如此都还是有以巧妙的操控技术击落黑竜们的强大舰队，但应该被击落的黑竜们，在下个瞬间如有什麽事都没发生一样复活袭击而来。
当然，遭受到主炮级的攻击，还是有连复活都做不到就被消灭掉的黑竜。赶不上复活的时间，一边旋转一边在往云海消失的。
但是，只是⋯⋯
『那些家伙⋯⋯都不会害怕吗？』
来自某艘航母舰长的嘀咕。
随即，黑竜的翅膀有如破抹布一样，竜麟被打碎陷入到濒死，但即便如此都没有让仅剩的战意迟钝下来，像是在燃烧生命一样发出咆哮往舰桥突击过去了。而且，也还用吐息在破壊舰桥！
不会感到恐惧。如果有的话，就不会去战斗而是会让灵魂腐朽而死。
『可恶。为什麽，为什麽不停下来』
某艘飞空船的舰长所发出的悲鸣。
以其身来承受所有的攻击同时，在庇护背後的同伴，即使如此黑竜都没有停止直冲而去。即便遭到飞弹直击而使半身被消灭，那双竜眼所寄宿意志都没有丝毫的动摇。
要确实，将同伴送达到敌人的所在位置！当然，被守护的黑竜其吐息就将舰桥给摧毁了。
已经，没有下一次，会被阻挡去路。这里是天空。是吾等的领域。
因此，要凌驾一切。
最大的敌人。就是──过去的自己！
「啊啊⋯⋯这，是什麽样的景象啊⋯⋯」
渗透出内心情感之声的人就是，爱着竜，誓言要和竜一起活下来的王国末裔──罗瑟・费尔斯・亚文斯特。
被虐待、尊严被践踏、生存权利被剥夺的最棒的朋友，现在，重生了。言语无法表达。要怎样去表达出这种感动的方法，罗瑟并不知道。
但是，只明白一点──
「咿、咿咿咿咿」
那点，最後的王竜──对克怀贝尔也是同样。对同胞们的，雄壮、壮烈、赌上存在的战斗，自然地，就吐露出咆哮。憧憬梦想。对现实，在挣扎了。而且，能够通往未来的景象，现在，就在这里。
连父亲、母亲是谁都不知道。兄弟也没有。出生时，眼前就只有身为伙伴的人类女孩子。不觉得孤独。但是，真的打从心底在追求，能够一同战斗的同胞。
所以，目睹到他们的身影，使克怀贝尔那幼小的灵魂在颤抖。不知道该怎麽，表达出泄漏出来的感觉才好⋯⋯
但是，只明白一件事就是⋯⋯
『想要战斗吗？』
「っ」
「咿！？」
突然，想起询问的声音。
罗瑟和克怀贝尔，一起把脸转向声音的主人。
站立在卷成一团的黑神龙上的人影。不用说，那个人就是阿一。虽然彼此有段距离，但很清楚阿一在看着罗瑟她们。
二人的回答很简洁。
『是』
「咿」
没错，想战斗。
赌上尊严，和生存权利。自己所高举起来的旗帜，确实是正确的，为了证明这点。
想要和展开激战的同胞们比肩。挺起胸膛，为的是自己是他们的『朋友』，以及『王』，这个名号。
罗瑟和克怀贝尔，转过身。那个地方，有着同样想法，紧握着拳头拳在凝视战场身为亚文斯特的民众。任谁，当看见朋友在战斗的模样，都无法在这种地方旁观！流转出要战斗的意志。
面对那样的他们，露出微微笑容来的阿一，
『女王小姐。问你一个问题，都派出那种程度的舰队过来了，贵国的战力相较下还要更少不是吗？』
『诶？这点，确实⋯⋯我想，恐怕除了善於防守的守护舰队之外，就不会有残余部队了吧』
面对突然而来的提问，罗瑟感到惊慌地同时在稍微想了一下之後，就这麽回答了。阿一的表情无畏地扭曲着。
『这战场，是这个世界的竜群们的战场。作为朋友、作为王，或许参战会比较比较好，但是⋯⋯这座战场有缇奥，不，是黑神龙在。而且，得到神龙的加护，竜们都『觉醒了』。那麽，就除了有个万一，不然是不会败北的』
『但是，之所以说，是赌上存亡在战斗旁观──』
『所以，就要趁现在，把神国消灭啊』
『有点不明白这话是什麽意思』
如同玩笑般的言语，罗瑟不禁也以玩笑话来回应。克怀贝尔和其他人，都在对所听到念话内容投以「那个人，在说什麽啊？」般很微笑的表情。
面对那样的他们，阿一忽然就摆出严肃的表情。
『罗瑟・费尔斯・亚文斯特。此刻，肯定会是转捩点。即使会失去王，使战力暴跌，如果神国掌握到那项情报而加强防守，会灭亡可能就是会你们吧？对就只有那两艘飞空船，和少数的战斗机飞行员的你们』
『那是⋯⋯』
『在战场上，和重要的存在分离，并交给他们去应付强敌⋯⋯那会伴随相当大的痛苦。但是，无法达到那种程度的关系，在过去的竜王国，会有这样的人和竜吗？』
即使离开身边，心永远常在。有时，分开成天与地，是为了往目的迈进。那就是，过去在竜王国中，人与竜之间的羁绊。
『现在，因为有了缇奥的加护，作为黑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战力。但是，在我们离开之後，无限的再生也好、庞大的魔力也好都不会再有。即使黑竜们协助你们夺回王国，必须要跨越而过的障碍也会很巨大』
『⋯⋯』
面对无言的罗瑟，阿一询问起来。
『你们，不是有你们，该去的战场吗？』
过去，在神域的战斗中，阿一就有将同伴留置在战场上。是确实的羁绊底下。正因如此，那句话，传给罗瑟她们就更显得有份量了。
『⋯⋯但是，今後直到克瓦伊连──』
『期待的话，那扇门就由我来打开。这是来自煽动者的，微薄赠礼。──来吧，你要怎麽做，亡国的女王』
某种意义上，这个战场很理想。有觉醒的竜群，有天空的霸者，还有那个加护。可恨的簒夺之王也在。如果一起战斗的话，罗瑟她们可以在几乎无伤下，一雪多年来的积恨吧。
但是，确实，就如阿一所说的那样，这里有黑竜们在就不会有问题了。总之，罗瑟她们没有必须参战的理由。只是，情感上的问题。
该怎麽做，阿一要怎麽将自己送到神国并不晓得，但如果是他的话就一定办的到吧，罗瑟是确信的。
而且，去奇袭神国，确实会很有效，也同样会有最高的机率可以夺回王国，是确实的。
只不过，可以肯定，危险程度会比这处战场要高出许多。也许，现在，集合在此地的许多战士们的生命都会消殒吧。
罗瑟闭上眼睛了。
敌人的战力。可以起死回生的一步棋。损害程度。胜利的可能性。踏出一歩之後的好处和壊处。现在不合出征的情况，而是等到世界放晴时。预测失去主力舰队後神国的行动⋯⋯
「陛下」
「罗瑟大人」
忽然睁开眼睛的罗瑟转过身了。在那里，有着露出坚定眼神的鲍维德和萨巴斯。不，不只他们二人。就连克洛姊弟、其他的干部们也都一样，甚至，不论男女老少，所有的人们，都显露出比在天空延烧开来的火海还要炙热的眼神在注视着罗瑟。
（啊啊，就这麽做吧。都已经，有觉悟了）
战斗，不就是这麽决定下来了吗。想要战斗，不就是有这样的期望吗。
亚文斯特竜王国的意志，已经彰显出来了不是吗。
是啊，面对在这个时机之前在犹豫的自己，罗瑟露出苦笑了。而且，在那之後不久，作为一国之王，以明确的威严和决心高声宣言了。
「亚文斯特竜王国的各位。我所深爱的各位。看来，时候到了」
战场上的爆炸声使鼓膜嗡嗡作响。但是，不论是怎样的噪音，他们的耳朵是不会听漏女王的话语。
「战场就交给觉醒的朋友，如果我们为了明则保身而逃走的话──心会死去的。即使感情用事跳进这处战场──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在放晴的世界哩，到目前为止一样是为了逃走而战，选择逃走才战斗的──我们的骄傲，已经不容许我们这麽做了。我，再说一次吧。──时刻到来了」
提心吊胆。任谁都端正着姿势，在真挚地注视着罗瑟。
「觉悟吧。我们现在起，要挑战最困难的事」
只是，为了去拯救被压榨而生最後被杀并且是竜王国的朋友。要去解放被抓，被如同奴隷一样被对待的竜王国的人民。而且⋯⋯
「世界，会重新建立。作为那第一步──就要先夺回王国！」
响应是必然的，不会输给竜的咆哮般的雄壮的呐喊。
和如同是在吹散落雷和爆炸声般的呐喊同时，干部们陆续作出指示。就在每个人迅速地展开行动中，罗瑟将视线转向阿一了。
『阿一大人。请引导我们。前往我们宿愿之地』
『欢迎来到战场。女王大人』
扬起凶恶笑容的阿一，就从在闪闪发光的戒指中取出一件神器。一把在闪闪发光被涂上神秘的蓝的钥匙。能够打开跨越世界之钥的──水晶钥匙。
只是动起指尖，去触碰它在投放出去，一边留下苍穹般的光芒一边在飞翔的水晶钥匙，就介入到阿一和航母亚文斯特号之间的空间了。
将重力石组装进去加以改良过的水晶钥匙，在阿一转动手腕的同时，就像是解锁一样旋转了。
──卡答
世界，响起一声开锁般的声音了。
当然，是设定好的。虽然没有意义，但想到都晚了。这也同样是，阿一的特质！
顺便一提，以前虽然是像发出光芒的薄膜一样的传送门，但现在，却是换成会出现很庄严会左右边打开来发出叩叩叩这种音效的样式。
当然，是设定好的！虽然没有意义，但却是一时兴起弄出来的！这也同样是，阿一的特质！
顺便一提，门只是立体影像，巨大也好设计也好，都会随当时的心情而改变！将地球的影像映像技术，和托达斯的魔法组合起来，花费一个月的苦心所制作出来很自豪的一件作品！
『⋯⋯阿一大人。您，已经是与於神的范畴了吧』
不，只是个不搞事就会死的创造者而已。一旦沉迷就会埋首到忘我，直到被正妻吸血，挨上兔耳的妻子的後桥摔为止都不会停下来的程度。
『去吧。祝你们武运』
『っ。谢谢您。──祈祷总有一天，世界也好、人们的心里也好，以及竜群们的灵魂也好都会在放晴的世界，再次相遇的』
罗瑟行了一礼，便为了执行总指挥而转身前往飞空船罗瑟莉亚号了。
『只靠那些孩子们有点令人无法放心喏。⋯⋯喔呀？嗯，是吗。好吧，同胞就交给妾身了』
在天空坐镇着，守望着黑竜们的战斗的缇奥横眼在看着罗瑟她们。然後，有好几只黑竜从战场上飞回来，一边在往飞空船罗瑟莉亚号飞翔一边将视线望向缇奥这边了。
看来，自己要跟去，请您关照一下同胞们，好像是这样子在告诉缇奥的样子。
『真是过度保护的神龙大人啊』
『怎麽这麽说。话说主人，你不是都帮忙打开传送门了吗』
『这种事情，要我帮忙还是会帮的哦。我只是，把那群家伙送进死地去而已』
『现在，会行动起来，就是为了要在之後的未来里让她们可以骄傲地挺起胸膛活着所必需的吧。还说是煽动者，都帮忙了吧。呵呵』
就在二人在以念话对话之时，以飞空船罗瑟莉亚号和亚贝利亚号为首，船上国家亚文斯特在进入到传送门内後就消失了。
⋯⋯挨了希雅的十字固定，挨了月的贴脸颊的同时，都还一边「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就完成了。这个弄好，就会好好吃饭的！」地在撒娇一边打造出庄严感十足的门。
『汝等们，他们是要去哪。到底，汝等是想怎样！？』
从激化成一片的战场上，响起一阵怒声。是葛瑞格的，已经连半点威严都没有，充满焦躁和混乱的声音。
『突然就出现，这种莫名不已的力量。别开玩笑了，怎能允许这种事情！可恶，可恶啊。我可是，神国的王啊！？』
在对阿一他们诉说着──与其这麽说，不如说是葛瑞格接近独白的呐喊。舰队的数量已经减少到一半。竜核的能源也无法补充，动力下降的舰队，也已经没有余力可以发射出主炮。
最初，那从拂晓现身而出的雄壮，已经连个影子都没了。
对此，使得葛瑞格的精神更加被逼迫到困境里了吧。『这种事实，这种不讲理，可以被容忍吗』这样持续在呐喊着。
对那样的他，阿一⋯⋯
『是你太弱了。只是如此而已吧？』
忽然间引发葛瑞格的怒火使他如同孩子般大声嚷嚷的举动就停止了。
──葛瑞格＝克鲁瑟＝克瓦伊连这边比较弱。
确实，就只是那样而已。
强夺之王的根基，就是力量上的信誉。
即使用暴力、用谋略，怎麽做都可以。如果超越对手的话，就能做到让他们屈服、蹂躏、毁灭这些事。能做这件事的人是正确的，弱者的言语不过是戏言。
强者是正确的，错的都是弱者。
这正是，葛瑞格所相信的。
『⋯⋯这样啊。即使成为霸者，还是我这边比较弱啊。哈哈，别闹了』
总觉得，葛瑞格像是理解了一样在发出乾笑。
已经，没有防御舰队在附近，旗舰杜鲁格兰特号到处都在冒白烟倾斜着。没有可补充的能源，要维持浮力就很勉强的样子。庞大数量的舰载兵器，以子弹和飞弹这种物理攻击所张开的弹幕，都还没有被击沉⋯⋯
『哟，就告诉吾吧。你们到底，是什麽人？』
来自葛瑞格的，或许，是他人生最後的提问。
阿一显露出稍微在思考的样子後，就贼笑地回答了。
『只不过，是刚好路过的怪物』
舰桥的挡风玻璃，在变得满身疮痍的同时，终於钻过弹幕的黑竜飞过来了。卡啦地打开了下巴。被收束起来的死之光。在发出悲鸣逃跑着的船员们。
其中，葛瑞格就在总司令的椅子上咚的一声坐定後，就一边托腮，一边小小地，
「在最後的最後，大爆冷门了啊。真是虽啊」
在嘀咕这句话了。
旗舰杜鲁格兰特号的舰桥被破壊，无力地在坠落的景象，足够使还存活的舰队的内心受挫了。
连正经的战斗机动都没办法做到，面对沦为乌合之众的他们，黑竜们发出咆哮。
然後，就投身进最後的决战之中了。
就这样，没花到什麽时间，这个世界最强战力的全部，都转变成残骸的暴风雨往地面在倾注而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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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要将管家＝最强的战士职这个常识写下来的话，整话又会变得更长了⋯⋯
穿过庄严的门扉前方，是一片平静的苍穹。
「这里是⋯⋯」
这麽嘀咕的人是罗瑟。回到飞空船罗瑟莉亚号的罗瑟，就和飞空船亚贝利亚号及航母亚文斯特号一起，通过阿一创造出来的门。已经有了觉悟，前方就是自己的战场。
即便如此，一想起直到刚才之前，都还处在应该也可以说是神话景象之称的雷炎之海和漩涡云海的夹缝之间的战场上，待在这麽平静的天空时，会令人怀疑起是否是看见梦境了。
「罗瑟大人。克瓦伊连，就在正下方！距离１０００！」
「诶？」
面对来自观测员的报告，忽然就使罗瑟发出吓了一跳的声音了。从舰桥内看出去天空是通透的蓝，云海稍微高一点的位置朝阳正在升起。在可以说是和平的景象中，该怎麽说，将视线往放映出船体下班的萤幕看去⋯⋯
「有点搞不懂是什麽意思」
不禁，就嘀咕出这样的话来了。抽搐着的脸＆一边如瀑布般在下着的冷汗。
会这样也是正常的吧。飞空船罗瑟莉亚号和亚贝利亚号，以及航母亚文斯特浮游之处的下方，就是直到刚刚之前不算近的故乡之地──克瓦伊连天空神国，不，是存在着亚文斯特竜王国的浮游大地才对。
『陛下！振作一点！已经来到亚文斯特这里了哦！』
「っ」
在战斗机的机棚内一边在搭乘一边在待命的鲍维德发出喝斥了。
然後立刻就取回自我的罗瑟，便紧紧地咬着臼齿。同时，说着「阿一大人你这个大笨蛋～～～っ。虽然很想说出希望能由你来领导，但突然就把人放置在目标的头顶上了，白痴！笨蛋。鬼畜！」地，内心很大声地在对阿一开骂了。
『亚文斯特，听得见吧！？现在马上，退避──』
要让岂止主炮，就连障壁或战斗机动都没办法的航母亚文斯特号退避，虽然罗瑟打算要向在进行指挥的舰长下令，但在此之前，
巨大的警报声就在大清早的天空响起了。面对就连怠惰懒散之人也只要一听到就会跳出起来的警报声，罗瑟哆嗦地让身体在颤抖。
脑海里都是怎麽办、怎麽办、阿一大人你这个大笨蛋、要怎麽办啦！用相同的一句话和咒骂反覆地在重复着。虽然罗瑟陷入到惊吓状态，这时，却传来来自夥伴的「振作一点！」的叱吒了。
啪的一声，无意识就把克怀贝尔紧紧抱住，但牠却是用尾巴去拍打罗瑟的脸颊。视线往被抱着的夥伴落去，在那里，虽然是依旧是那个天真孩子气得克怀贝尔，但牠却是定睛不动地在注视着自己。
没有摇晃，异常深邃的竜眼，笔直地在凝视着罗瑟。
──啊啊，是啊。有觉悟的话，就能和大家一起，把事情给解决
呼～～的一声，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来的罗瑟，在下个瞬间，就猛然睁开眼睛了。然後，就仔细地在环视舰桥内脸色变得苍白的同伴，以及透过萤幕位在亚贝利亚号和亚文斯特号上的同伴。
『我们战斗吧』
静静地，又确实很有威严和力度的一句话。
『现在，要为了这时候，还在那片天空战斗的老朋友并肩而立』
这是，竜王国的女王的话语。
『为了拯救被囚禁起来的朋友，和同胞』
即便沦落为空贼，好几次失去重要的同伴，但是都没有要舍弃古时美好时代的想法之人的一句话。
『为了，改变世界』
在这里的人，不只有战斗人员。也有只是一般民众。不如说，这些人还比较多。正常来说，不是该把他们带过来的地方。但是，那句话，待在航母上的男女老幼都不会想去听到吧。
对失去罗瑟她们的民众来说，就等於没有未来。现在，是转捩点。就只能逃跑，一边被玩弄的同时竜王国的末裔们，没有一个人会希望去迎接缓慢灭亡的未来。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穿过那扇天空之门了。
因此，
『战斗吧』
对女王的号召就只有一种回答。露出下定决心的目光，和『遵命』这样的回答。
罗瑟的嘴角浮现出笑容。那和直到刚才所在咒骂，就像那个男人所露出的笑容一样的无畏的笑容。
『要夺回属於我们的一切！变革的一战，就从这里开始！赌上全心全意吧！战斗机部队，全部出动。在对方完全展开行动之前，尽可能给予守护舰队损害！亚贝利亚号，对守护舰队的旗舰集中炮火！亚文斯特号，就用舰上的物理兵器进行掩护！』
如乱射般的命令在发布着。
彷佛就像是羽化的蝴蝶一起飞出去一样，所有的战斗机都从船舰上起飞。主要部队，在先前的袭击下遭受到很严重要的损害，虽然数量减少了，不过，总数还是有道达二百架。
货真价实，船上国家亚文斯特所保有的最大战力。其中都还有受训还没结束的年轻人，以及已经退休下来的老人。机体也同样，随时都有可能会出问题。就连武装都很老旧。
但是，其战意的高昂却是可以挂保证的。
『所有部队，目标是守护舰队的舰桥！在他们展开守护障壁之前冲进怀里不离开！守护舰队的障壁很强大。一度展开来後，我想就无法对障壁之外，起什麽作用了！』
作为空战部队所有中队的总队长鲍维德所下达的指示。这是一件技术不熟练马上冲突过去就会迎来死亡极为危险的战术。但是，守护舰队的障壁，因为要比防御舰队强，会在距离本体五十米左右的位置展开。对战斗机的武装来说，相当难以突破，要靠近也很不容易。
反过来说，如果能在展开之前进入到五十米内的话，攻击就会生效了。
面对那种乱来的战术，却是，没有一架战机会感到胆怯的。不如说也有要就这麽展开特攻的意思下，从停泊状态到终於能出动共有二十架往守护舰队迫近过去了。
「罗瑟大人。准备好了」
是来自罗瑟背後在等待着的萨巴斯的搭话。罗瑟点了点头。以自己的意志行动起来对着萨巴斯展现出做好觉悟的无畏笑容了。萨巴斯也同样，以潜藏在平静微笑下如野兽般狰狞的点头了。
罗瑟，环视着舰桥。
「各位，罗瑟莉亚号就交给你们了。直到克怀贝尔回来为止，请努力撑下去」
「咿」
代替罗瑟接管罗瑟莉亚号的男人──卡特─＝吉尔顿深深地点了点头，就连其他船员们也都用力地点头了。
跟在转过身罗瑟後面的人，依序是萨巴斯和克洛姊弟，以及十名最精锐的近卫部队的队员。
作战很单纯。将克怀贝尔带至王宫内最深处能给予王竜力量的泉水──【真竜泪泉】。在那里以暂时觉醒为成竜的克怀贝尔之力来击溃守护舰队。
如果失去舰队的话，神国就没有办法能去打倒在挥动王竜之力的克怀贝尔了。这是靠葛瑞格这个国王以恐怖和暴力这般支配力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守护舰队陷落的时间点上，就无法维持住战意了。
问题在於，亚文斯特对上守护舰队能够撑取到多少时间。以少数精锐潜入王宫，直到克怀贝尔回到战场上不保证亚文斯特不会全灭。
外面响起轰鸣声了。鲍维德他们这群空战部队开始跳起死亡舞蹈在做起超近距离战斗。以这样的奇袭，能给予守护舰队到达甚麽程度的损害，那会是这场战斗的关键。
明白这点时，鲍维德他们肯定是打算要硬干吧。正因如此，为了拯救罗瑟她们，鲍维德以自身为盾像是在承受敌人的炮火一样，无疑是在豁命。
「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平安无事」
在罗瑟莉亚号的船底一边装备铳器的同时，罗瑟这麽在嘀咕了。即使下定决心，即使有了觉悟，深爱着的人们还是会凋零吧，心不可能不会痛。忽然罗瑟的嘴角的咬紧了，比起任何的雄辩，更彰显出那棵被压壊的心。
「咿」
「克酱⋯⋯」
克怀贝尔的坚定眼神。
「罗瑟大人」
「爷」
萨巴斯毫无动摇的微笑。
「陛下」
「罗瑟大人」
克洛姊弟的无畏笑容。
就连追随着的近卫队员，也露出同样的笑容。
看见他们，罗瑟就很确信，就连亚贝利亚号上的每个人也好，罗瑟莉亚号上的人们也好，以及亚文斯特号深爱的人们，也同样很坚定地，无疑都露出无畏的笑容了。
船底的舱门打开了。罗瑟莉亚号一边在闪躲零星展开来的地对空攻击一边往王宫的顶部上飞行。如流水般往下方穿越时，第一次看见故乡的街道。
啊啊，在罗瑟的心里面吐露出这样的感叹。对婴儿时就被带出去的罗瑟，并没有竜王国的记忆。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一股『我回来了』的想法意出来。
而且，那肯定，比起不认识故乡的自己，对认识这个国家的熟门熟路的百姓，那种想法会更强烈吧。
驾驶战斗机的他们、从飞空船或航母上往下俯瞰的他们，都会有许许多多的想法吧。
会是抱持着感慨万千的想法吧。肯定，不会和以前一样，在看见被改变了的祖国时会感到愤怒吧。抱持着那样的想法，下个瞬间或许就会死。在生存率显然很低的这个战场，他的想法会和爆炸的火炎一起倾注而下吧。
但是，肯定，任谁，无疑直到最後一刻都不会停止飞翔。
是为了什麽？决定了。
──啊啊
就这样，罗瑟再一次吐露出深深的思念了。
单手拿着的自动手枪，将其枪身贴在额头上，像是在祈祷一样闭着眼睛。
现在，明白了。是王，是个人，哪一个呢。自己，应该是哪种存在呢。
「想想未来，为了活下去──要做出决断。天秤的两端，放上重要的事物」
葛瑞格，是提倡力量才是真理的强夺之王。支配服从者，违抗者只有死。那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吧。
对罗瑟来说，或许也有相似的东西。
全部都不选。必须做出选择。没有神明加持的身躯，抓不住理想的。选择的结果，即使得舍弃任何人，为了不要失去一切，罗瑟必须做出选择。
为了未来，以及现在还活着的人们，就像同甘共苦的战士们都冲进死地里一样。
但是，不认为那是错的。因为，那会是用自己的意志在侮辱战士们所做下的决定。
所以，去实现吧。
「成为吧。成为战斗女王。战士们的女王」
温柔的王者，是接替我的某个人就行了。为了连接起那个人的未来，自己就要成为战争之王。面为罗瑟那种想法所说出来的话语一直在盘踞着，使萨巴的露出有点感到寂寞的表情，克洛姊弟则是闭着眼睛，近卫们则显露出板起脸来的表情了。
对那样的他们回过头去的罗瑟，
「我们走吧。前往我们的战场」
这麽说完後，就毫不犹豫到跳下去了。
萨巴斯他们相互点了点头後，就\跟自己认定并深爱的主人的後面同样跳下去了。
跳到空中来的罗瑟她们，理所当然，就顺着星球的地理开始自由落体了。呼啸的风声传进耳里的同时一边敞开双手来保持平衡。
一瞬间，与地面上就没有了距离。眼下就是王宫。
「克酱。到那边的阳台」
「咿」
罗瑟用不输给风声的音量一说後，克怀贝尔立刻就给予回应。罩上一层银白色光芒的克怀贝尔发出鸣叫声时，突然，罗瑟她们也罩上一层相同的光芒了。
罗瑟她们的身体轻飘飘地从重力的枷锁下被解放。在空中一个翻身的罗瑟她就摆出要落地的姿势了。克怀贝尔调整好降落的位置就引导大家到目标王宫的最上层附近的阳台。
然而，就在这时候，和清脆的破裂声音一起尖锐的风切声响起了。运气很好子弹没有打中，穿过罗瑟她们之间的间隙往空中疾驰而去了。
仔细看，王宫的庭院里有好几名士兵。一边在指着罗瑟她们一边将来福枪的枪口对过来。
「交给我」
随即，银色的闪光就往那些士兵们倾注而下。如同撕开空气般被发射出去的它们，不分青红皂白便刺穿士兵们的脸部，让他们就像是断线的人偶一样四肢无力了。
罗瑟往那名犯人看过去时，他──萨巴斯没有疏忽大意地让视线在庭院里游走，同时手指间还夹着三把──吃饭用的餐刀了。（注：NTEA黑执事的剧情）
看来，这名山寨管家，能够针对一百米前方地面上的复数目标，使用餐具来应付的样子。
就连这麽在说话的时候也是，听见枪声而在阳台和庭院里显露出身影来的士兵们──的，但
「疾」
餐具飞出。磨得很光亮，平时是被收纳在航母亚文斯特号的厨房里！
啪答一声，罗瑟她们顺利地就在阳台上降落了。然後，是怎样的原理呢，面对响起小小地叩罗一声就将吃饭用的餐刀收进袖口内的萨巴斯，作为代表露出无言以对表请来的近卫们，罗瑟询问起来了。
「为什麽，是餐具？」
「因为我是管家」
因为原本就是近卫部队的队长，在选出克洛姊弟後就让出那个位置来，而成为罗瑟的管家的萨巴斯，在场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吧。其实力也是。只不过，谁都不知道，能从上空对人在一百米前方地面上的敌人，他具有用餐具进行狙击这种非人般的技术。
姑且，在现役时代，他就很擅长使用理应沦为旧时代的遗物的左轮手枪来进行快速移动射击是知道的，但没想到退休下来却是对新的技能──餐刀的快速狙击，他居然都学会了。
「怎麽都愣住了。好了，得赶紧──疾」
就连在说话之时，都能像是在变魔术亮出餐刀，将从隔壁阳台上跳过来的士兵的眼球给射穿。
并且，还对表情陷入慌张的士兵，萨巴斯毫不犹豫地就将餐刀往远方一掷。餐刀，就在阳台的天花板附近的装饰上一边以很强的力道反弹旋转起来一边往出入口的方向飞过去──
「唔」
产生出一句呻吟声了。顺便，碰的一声有什麽重物发出倒下来的声音。
「『『『『⋯⋯』』』』」
「您怎麽了，罗瑟大人。快进到里面」
「啊，好的」
罗瑟酱决心要成为战士的女王。看见真正的（？）战士（管家）展现出来的超人技术，早早就感到丧气了。
重新振作起来的罗瑟她们就踏进室内。
「爷，打头阵。从王室的隐藏通道，应该一下子就能到地下了吧？」
「是的。如果没被封起来的话，是没错。我不认为葛瑞格会特意封锁自己的逃生路线。大概，是没问题的吧」
萨巴斯微微地打开房间的门，很快地让视线往走廊上移动过去。然後，在一个点头後就做为熟知王宫内部的之人在打头阵了。
身後，六名近卫部队的队员用一丝不乱地跟了上去，紧接在後是克洛姊弟夹在罗瑟的两侧，背後则有四名队员坚守着。
「唔」
突然，萨巴斯就发出注意的声音。下个瞬间，就一口气加速了！
对从走廊角落跑出来的士兵，咻咚地让像是在发射大炮一样冲击声想起来後就使出身体打击。连声音都没有、也没昏倒的时间，士兵就咕噜地眼球一翻翻白眼倒下来──
连这件事情都不允许，便抓住他的领口让人站着了。
接着，复数的枪声就往那边过来。被萨巴斯挂起来的士兵就如同动作不佳的人偶一样在跳舞。同时，萨巴斯的掌打，像是在鞭打屍体一样往被当成盾牌的士兵的腹部叩进去了。
在几乎紧密贴合的状态下，士兵Ａ就如同炮弹般飞了出去。
「呜哇」
「怎、怎麽回事」
枪击过後的士兵们，突然间被水平飞过来的同伴屍体吓了一跳而闪避开来。没错，使得枪击停止了。
「呼嗯」
「噗哈」
再次，山寨的身体打击就在士兵Ｂ的身上炸裂。变成按着腹部往前倾的状态膝盖就弯了下来。嘴里还反呕出血泡，一颤一颤地在抽搐。（注：大炮モドキのボディブロー，这是NTEA修罗之门 陆奥圆明流的虎炮）
「你这家伙──」
「喝」
「咕」
士兵Ｃ枪口虽然对了过来，但映入视界的却是管家服掀起来的衣角。钻入对方怀里的萨巴斯一个肘击敲进对方的胸骨中心，让没听过的啪叽这种悲惨的声音响起来。（注：肘击，同样是修罗之门里面的蛇破山）
不去管摇摇晃晃往背後倒下来的士兵Ｃ，萨巴斯，从自行倒下来士兵Ｃ腰际上的枪套内将手枪拔出来了。
⋯⋯肯定，在士兵Ｃ後面的士兵Ｄ和Ｅ，从慢慢倒下来的同伴背影，亲眼看见笔直地将枪口往自己这边对准过来穿着管家服装的老人现身出来的这种非现实的景象了。
答、答。
二发枪声。头部中弹也是二处。
砰的一声士兵Ｄ和Ｅ就倒下来。
「在、在那边」
「可恶，弗里兹他们被干掉了！是那个穿管家服装的男人」
听到一阵枪声的士兵们再次从走廊角落出现了。走廊是直线。直到士兵出现的角落，还有十米。
「爷，快回──」
罗瑟是打算说出「快回来」。但是，在此之前，萨巴斯就行动了。
往前方过去。
用趴在地上的低姿势，彷佛就像被发射出去的子弹般奔驰起来。
翻飞起来的管家服的衣角很漂亮。
枪口的闪光绽放开来。子弹风暴被发射出去。
但是，那些东西都没有擦到老管家。
「怎麽可能！？」
一名士兵忍不住就吐槽了。一边左右微幅地在摆动，一点停滞都没有，并没有被子弹打中的老管家，已经来到恐怖的境界。（注：这里是玩骇客任务的梗）
实际上，算出枪口对准过来的射线，在被击中前往不会被打中的地方闪开来而已，但就旁人来看却是很难弄清楚的状况。
「可恶透顶」
士兵Ｆ，忍不住就从走廊的角落冲出来，将粗略瞄准过的步枪的全自动模式开启了。
是打着无法避开来似的，往左右边均匀撒出去来杀起对手的意图吧。
「可笑！」
管家先生说出什麽了。
随即，扇状扫射开来的步枪子弹，没有打中而是直接从萨巴斯的正下方穿过。没错，萨巴斯往走廊的墙壁一踢，用三角跳的要领在空中闪躲开来了。
同时，牵制用的子弹就往躲在走廊角落的士兵们射击出去的同时，用手指勾住天花板上的灯具的装饰部位，用钟摆原理加速起来来拉长跳跃距离。
展现出某个转体过人的体操选手的着名技巧白◯在蔚蓝的天空下进行空中转体，在士兵Ｆ的头顶正好呈现出倒立的状态。就这麽，将没有子弹的手枪往其他士兵扔过去的同时，抓住士兵Ｆ的下颚，凭藉着力气将脖子扭断了。（注：シ◯イ是日本体操选手白井健三的姓。シライ，是一种高难度的体操动作，会在空中後空翻进行四次的转体。由这位白井所创造出来而变成体操动作的专有名词）
在咕噜咕噜地像是在跳舞一样一边旋转一边倒下来的士兵Ｆ的影子里，面对以华丽的姿态落地的萨巴斯子弹正迫近而来。
当
的一声，发出轻微的声音了。
「那可能啊！？」
「怎会有这种事啊！？」
同声一气的是士兵Ｇ和女王大人的吐槽。这样说没办法也真的是没办法。不管怎麽说，萨巴斯将步枪子弹给弹开了。
──是用不知从哪里所拿出来被磨得亮晶晶的银色托盘。
「是管家的随身物，要是托盘弹不开子弹该怎麽办」
「不对，那也太奇──唔」
姑且，萨巴斯所拿出来的银色托盘，是坚固到连子弹都能弹开的特制品，而且与其说是弹开不如说是因为打中的角度而『偏移了』会比较正确⋯⋯
不管哪一种，正常情况下大多是托盘被弹开而遭到子弹命中，对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是无解的。
总之，吐槽过来的士兵Ｇ，就被向飞盘一样飞过来的银托盘给弄壊了喉咙，发出像是青蛙的叫声一样的呻吟後就倒下来了。
忽然取回自我的士兵们都重新架起步枪。士兵Ｈ的枪口，锁定往眼前迫近而来的萨巴斯的额头。
但是，在扣下板机的前一刻，
「死、死吧──」
「太迟了」
没有意料到萨巴斯的身影会深入近来，看起来像是消失一样而显露出动摇。然後，听到从下方所传来的声音连战栗的时间都没有，脖子就被跳起来的管家踢给粉碎下颚然後就升天了。
「你这个，怪物」
「去死吧，老头」
「你这家伙，我要干掉──」
士兵Ｉ、Ｊ、Ｋ把萨巴斯围起来。从极近距离的三个方向将枪口对过来。刹那间，三人各自发出短促地悲鸣。顺着很有艺术性描画出来的圆形轨迹踢击的离心力，萨巴斯同时一个回旋了。
仔细看，士兵Ｉ的眼睛遭到裁缝用的针，Ｊ的手插进一把匕首，士兵Ｋ的手腕喷出血来了。
痛到畏缩起来的三个人暴露出致命的空隙。当然，那个间隙是不可能会放过的。
「疾」
在上下颠倒过来的世界里管家大人跳了一段精湛的霹雳舞。
当然，要再说一次。翻飞起来的管家服很漂亮。
萨巴斯的长腿，舞起有如圆。带着光泽的管家鞋的前端，飞出锐利的匕首。
啪沙一声，配合萨巴斯脚步的轨迹，墙壁上就描绘出一字形的血痕。它，像是被吸进去一样往士兵们的喉咙抚过了。
从极为危险的霹雳舞恢复过来，单膝站立起来的萨巴斯很快地站起来後，啪啪地拍了拍衣摆，还是一样不知从哪里把一把折叠伞拿出来了。
很快地将它打开来的同时，噗哧──地血雨就飞降下来。当然，有打开伞来的萨巴斯就没有被淋到。
叩咚一声，颈动脉被撕裂开来的士兵们就瘫倒下来。
「呼嗯。虽然试着做了一下消遣，不过，有稍微派上用场了」
嘀咕着这种事情，萨巴斯先生将折叠伞的把手一扭。在骨架分离开来，只剩下中间变成一把棍子的同时，前端就当的一声飞出锐利的双刃了。
然後，将它架起来时，就像标枪选手一样，往走廊的深处投掷过去。
「呜、呜喔喔喔喔喔喔」
在絶佳的时间点下，看来是藏起来的最後几名士兵们都跑出来了。然後，正好咽喉就挨中伞的了一击，发出咚的一声的同时就向後倒下来了。
「来，罗瑟大人。前方的危险暂时都排除掉了。不会有以数量迫近过来的敌人。我们赶紧往前走吧」
「啊，系」（注：这里是用片假名，就用拟音来处理）
死屍累累。面对走廊那样的惨状在使脸颊抽搐的同时，罗瑟和克洛姊弟，以及近卫们都往萨巴斯那边跑过去了。
「那、那个，爷。刚才，被士兵们包围起来时，你做了什麽了呢？」
是士兵Ｉ、Ｊ、Ｋ，突然遭受到伤害时的事情吧。萨巴斯做了什麽虽然是知道的，但速度太快过程就不知道了。
看样子，那不仅是罗瑟，就连克洛姊弟和近卫们的同样，倒不如说他们似乎比较在意，罗瑟对那种情况所不知道的过程，所提出的质问。
就连在警戒的同时，都还以没有迷惑的脚步在走廊上跑着的萨巴斯，一瞬间，「你们都没看清楚吗？」地，在对克洛姊弟和近卫们投以锐利的目光。面对哆嗦地在颤抖着他们，萨巴斯果然啊地像是在感叹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回答了。
「没什麽了不起的。只是将放在嘴里的裁缝用针射出去，射出可以发射出去的袖中匕首，同时射出也可以用在裁缝上稍微有点坚固的线把手腕切断而已」
「是、是这样啊。但是，爷。为什麽，是裁缝用的？」
「因为是管家」（注：执事ですので，这个是相声用的梗，属於冷笑话要听日文语音会比较好笑）
听见相当於师父萨巴斯所说的话噢，嫡传弟子的克洛姊弟就在想了。「这个人，自从退休成为管家後开始就变得更强了引退」这样在思考着。面对，那样的克洛姊弟，萨巴斯的将更锐利的眼神射了过来。
「当然，这种程度，奥尔嘉跟夏恩也做得到哦。⋯⋯对吧？你们」
「是、是的长官──」（注：原文是Ye、Yea Sir）
「很、很轻松的样子呢」
当然，是做不到的。在同样的状况下，如果使用枪的话，击破同样的人数二人是做得到的。但是，几乎不使用枪枝，连一分钟都不到，以复数全副武装的士兵为对手采取接近站就会遭到单方面⋯⋯
近卫队的队员们，都对队长和副队长投以同情的目光。
或许，管家这个职业不论是在哪个世界，说不定都是公认是最强的。
「真是的，靠爷一个人就没问题了吧⋯⋯」
面对不由得，就小小声地在嘀咕的罗瑟，近卫们的眼神都放空了。（注：远い目をする，是盯着远方看的意思）
一段时间，在萨巴斯如鬼神般的战斗下踏破遭遇战的罗瑟她们，来到王宫中心处一间王族的个人房了。
「罗瑟大人。这里是，罗瑟的母亲──亚贝利亚大人的个人房间。亚贝利亚大人，就是在这个房间内，在哄着罗瑟大人的」
「这里，是母亲大人的⋯⋯」
房间里面很简朴。几乎没有家具和摆设，取而代之的是放置着许多的杂物。看来不是作为某个人的个人房，而是当成杂物间来使用。
即使如此，总觉得，罗瑟可以想像的到。只能在照片上看见的母亲，就是在这里，肯定就在那个窗边，一边抱着婴儿的自己一边在哄着。
「罗瑟大人。卫兵来了」
在监视走廊的其中一名近卫小声地在示意着。
盖上满腹的思念，罗瑟在看着萨巴斯。他一个点头後，就用力朝地板的其中一个地方用力踩下去了。然後，像是在确认步幅一样往左右两边在移动的同时往五个地点用同样的方式踩了下去。
然後，墙壁的一部分，就发出叽一声小小的机械音，一个手掌大小有盖子的滑块就出现了。那里，有着这个世界的数字键盘。
「──是『高声夸耀，一同前进的人』。罗瑟大人」
「⋯⋯好」
那是打开隐藏通路的密码。是类似自己的名和中间名语感的同声字。在心里包含着自己名字所代表的想法下，罗瑟敲下键盘。
在墙壁的深处，传来机械的作动声了。
刹那，
「罗瑟大人」
「っ」
响彻开来的是萨巴斯的声音，以及连续的枪声。
「唔。是陷阱啊」
就连在奥尔嘉咬着牙的同时，就往从货品的影子处冲出来的类似自动机枪的自动迎击机关枪射出子弹了。
「爷！？」
「っ，大意了。居然会在认证装置上设置连动型的陷阱啊⋯⋯」
葛瑞格，是有料到被赶出去的王族会回来这里的情况吧。会知道怎麽打开这个房间内的隐藏通路的步骤，即使在王国被簒夺前，也就只有王族和近卫队长萨巴斯知道而已。
而且，王族，罗瑟的家人不可能会将情报透露给敌方，因此，认为无人能打开这里的萨巴斯才会⋯⋯
那个悲剧的一天也已经过几十年，在认证装置上动手脚，确实是有可能的。或者说，是要让人可以轻易地来到认证装置为止，而在那之後再进行泄愤也不一定。
萨巴斯，面对应注意而未注意得自己，在心里发泄一句「迟钝了」就站了起来。这一瞬间，血就啪答啪答地在往下滴着。管家服的侧腹，就算是黑色很不显眼但可以知道那个地方变色了。
「爷，你受伤了！？赶、赶快治疗」
罗瑟虽然把手往萨巴斯的侧腹伸过去，但那只手却被萨巴斯自己给拦下来。同时，走廊上传来枪声了。透过刚才的枪击所地位置被掌握，士兵们都跑过来了。
在入口处摆开阵势的近卫们一边发出「人数，二十以上！撑不了太久！快点」地怒吼声一边在应战。
萨巴斯点了点头後，就对着克洛姊弟，投以锐利的目光。
「奥尔嘉、夏恩。全力做好近卫的本分。要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将罗瑟大人和克怀贝尔大人，带到真竜泪泉」
「⋯⋯是。必定」
「是，师父」
放出不认为是受伤了还能够放出来的霸气，同时面对这们下令的萨巴斯，爱徒的姊弟俩都屏息了。感受到萨巴斯的觉悟了。
「爷，你在说什麽──」
「快走，罗瑟大人。爷爷我，会在这里，阻挡敌人」
「为什麽！？　大家都进到通道里面，再将门关上就好了不是吗！」
萨巴斯摇摇头。然後，就往装饰在房间内的某幅画开枪了。
「我大意了。有隐藏式摄影机。恐怕，密码被知道了。比起这件事往那条通道到地下去。是守不住来自上面的袭击的。这是我的失策。请给我挽回的机会」
「那种事情。好了，大家快点进到通道来！」
罗瑟抓住往走廊迈步出去的萨巴斯的手。随即，就响起一声「っ，是炮击！趴下」的警告声了。萨巴斯在庇护罗瑟的同时，被门附近的爆炎包围，而在应战的四名近卫则是被炸飞。
似乎因为肉体有锻链过才免於昏过去，但从到处都有流血以及嘴里咳出血来看，肯定是伤到内脏了。明显是重伤。
响起无数的脚步声。从门那里可以窥见冲进来的士兵们的脸。
咻咚
一声，他们的眼球或咽喉就插着一把匕首。并且，被扔出去的黑色物体──手榴弹滚动到走廊上爆炸开来。
在再次响彻轰鸣声後，走廊上传来呻吟声了。
「奥尔嘉，夏恩。快带罗瑟大人走！」
萨巴斯的声音回荡开来。
往走廊跑过去的萨巴斯，夺下被匕首杀掉的二名士兵的步枪後就敞开双手往左右两边的走廊射击了。再次，传来「嘎啊」「唔」地苦闷的声音。
「爷，回来！──」
「你并没有做好觉悟啊」
面对下令他回来的罗瑟，萨巴斯，投来至今为止都没有过的怒吼声了。面对将身体藏在门後面把步枪往走廊伸出去并持续扣下板机的萨巴斯，罗瑟语塞了。对她来说萨巴斯是个好爷爷。没有被这种感觉的声音喝斥过。
「爷、爷你⋯⋯」
「都决定要战斗了吧！都发誓要将重要的东西放在天秤上了吧！为了未来，为今後的生存所做的决断，是这麽决定下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选择吧！是要为了那些，还是要为了我这把老头骨，而舍弃未来呢！？」
没错。自己决定好的道路，就是这样的路。王，必须要做出选择。
做好觉悟了。即便如此，萨巴斯，对不认识任何一位家人的罗瑟来说，真的⋯⋯
「⋯⋯っ。奥尔嘉、夏恩。请选出能和萨巴斯一起拖住敌人脚步的人选！剩下的人就跟我来！」
「是、是的」
「遵命」
用力地擦了擦滴落下眼泪的眼角後，罗瑟就转身往隐藏通道走过去了。
然後，就回头看了看和被炸飞出去即便满身疮痍，还是拿起自己的步枪回到冈位上四名近卫一起在应战的萨巴斯。
萨巴斯也同样，一边在补充弹药一边将视线往罗瑟看过来。
「萨巴斯，请你死守这里吧」
「呼。遵命。罗瑟大人」
感觉他真的就像祖父一样。甚至，如同父亲一般。在断断续续的命令中注入了言外之意的想法。
那，确实，有传达给自罗瑟後就一直待在她身边的萨巴斯了。
罗瑟消失在隐藏通道的深处。奥尔嘉和夏恩，其他的近卫们，和萨巴斯及同伴们深深地点头後便追了上去。门关起来了。
在他们通过後，萨巴斯就将键盘破壊掉。就神国的技术来看，键盘损壊的程度，在已经都知道密码的情况下会被打开来的可能性很高要做的就是在拖延时间。
「请你前进吧，我深爱的孩子哟。我也一样，把你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孙子一样了哦」
明明是萨巴斯的自言自语，要是能直接说出来就更好了，但留下来的近卫们却都展现出苦笑。注意到那样子的他们的萨巴斯，有点感到不好意思地咳嗽了一声。
「怎麽，你们为什麽都那副眼神。现在开始前方就是死地。振作一点」
「唔唔，是啊。我们会陪您到最後一刻的哦，萨巴斯大人」
「鬼之近卫队长，复活了呢」
「感觉很光荣」
「就展现一下，我们亚文斯特近卫队的潜力吧」
即使满身疮痍，近卫们还是无畏地回应了。萨巴斯「呼」的一声露出笑容点头了。
可以窥见，走廊深处有着像刚才一样的火箭。萨巴斯的枪口，准确地就射穿弹头使其爆炸了。近卫们的子弹风暴就往被爆炎笼罩住的走廊送过去。
「你们，就顾好左边的走廊。我三分钟後就会回来」
这麽说之後，萨巴斯就往走廊冲出去。虽然子弹从右边的走廊飞过来，但踏着墙壁或天花板毫无阻碍地一边移动一边进行闪躲，同时就跳进藏身转角的敌人那边去了。
面对没想到，居然有办法冲破那阵枪击，而整个人都吓得目瞪口呆的士兵们，
「好了，收到女王陛下的死守命令──『以歼灭敌人来守护』。你们救一个都不剩地，都去死吧？」
机哩一声，两手袖子那里就各自飞出三把餐刀。各自夹在指缝间，彷佛就像是闪闪发出银光的爪子。
「射、射击」
类似部队长的人响起了怒吼声。
顺便，凄惨的呻吟声也响彻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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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没有进展⋯⋯
最近每次都要先，抱歉迟发了。
依靠脚边在发出微弱光芒的紧急照明下，彷佛就像是在穿过地底一样往下延伸的螺旋阶梯。
除了可以听见短促的呼气声和脚步声外，就只有微弱的震动声和爆炸声在鼓动耳膜般的寂静了。在谁都没有说出话来的沉闷氛围下，更使那寂静感在倍增着。
「哔」
「放心吧，克酱」
克怀贝尔虽然在罗瑟的身旁飞着，但微微在担心的眼神就往罗瑟看去。在罗瑟打破沉默回答时，以奥尔嘉和夏恩为首，就连近卫们也都投来担心的表情。
「现在，把重心摆在达成目的上吧」
肯定，即便罗瑟说什麽，克洛姊弟和近卫们的表情都不会释然的吧。光是这样，对养父母下达死守命令的罗瑟表情就陷入到很严酷的状态下。因为自罗瑟有那份自觉开始，对他们所说的话很自然地，就变成那样了。
「放心吧，罗瑟大人。他可是萨巴斯大人──师父。絶对，会轻松去执行命令平安回答的。那个人，就连近卫之间都在议论是否有好好地进入到人类的范畴里」
「姊姊说的没错哦，罗瑟大人。或许，只会将死守命令当成是『杀掉所有敌人来守护』这般的意思也不一定。去担心师父，只是多余的吧」
对奥尔嘉和夏恩一番打起精神的言语近卫们也都很赞同。嘴里，「他不能算是人类吧」、「其实是出生於旧文明的杀戮兵器」、「不如说，用机关炮进行交叉射击都不可能会被打中」「倒不如说如果是射速比较慢的火箭弹或是飞弹的话，可以很顺手地就抓起来丢回去，真的」、「做不到这种事情怎麽办！话说毎次都会进行地狱般训练，但我们可是人啊」、「很想去揍十年前以为自己腰腿絶对不弱的我」等等⋯⋯
路上近卫们就开始抱怨起来了。那已经是泛滥程度。所有人，明明都在进行任务中眼神却渐渐在失去生气。近卫们，都在与爷的回忆中被杀着！
「呵、呵呵呵。那、那麽、他一定，一定会平安无事了吧」
小小的笑声在回荡了。近卫们忽然返回到现实後，就看见罗瑟的肩膀在颤抖着的身影。看样子是随着近卫们的出色逗唱下，使心情稍微变好了的样子。
就在这样子说话之时，罗瑟一行就下到螺旋阶梯的底部了。稍微有些宽广的平台，在滑动式的两扇门的旁边，有着在发出青白色光芒的控制台。看见显示时，看样子是要将手掌放置在上面进行验证的样子。恐怕是要判断是否为王族的血脉吧。
奥尔嘉，制止站到控制台前的罗瑟同时，在操作手边类似平板电脑的东西。
「罗瑟大人。透过萨巴斯大人所给予的配置图，门的对面是地下最下层的上面一层的楼层。过去之後往右手边的通道直直前进，就会看见通往最下层的阶梯」
用力点了点头的罗瑟，往克怀贝尔看过去的同时接着说起话来。
「好像，最下层有一半变的就像是迷宫一样呢」
最下层，像是不想让入侵者可以轻轻松松就下到最深处似的，从地面上开始路上就随时设有机关。现在，就连罗瑟她们所在的楼层也一样，要是原本就没有资格的人要通过就很容易丧命，因而就必须要去解除无数的陷阱才能够开的了锁。
来到这里後，剩下的就是攻略掉针对侵入者为了拖延时间所打造的地下最下层迷宫而已，但这点，有王竜在就不成问题。是最深处关乎到【真竜泪泉】吧，只有王竜才能不被迷惑而往前进。
克怀贝尔，已经掌握住某种感觉了吧，很有自信地发出「哔咿」的叫声。
「好。再来就差一步了。⋯⋯但是，王宫已经被夺走几十年。地下的情况不如以往的可能性相当高。无论如何，请不要离开我们的身边」
「拜托你们了。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就连现在，这种时候也一样，因为天空上的大家都在生死的关头上」
罗瑟这麽说之後，使克洛姊弟，和近卫们都强而有力地点了一个头。然後，就架起步枪往门那边过去了。奥尔嘉和夏恩在门的两侧摆开阵势。然後，在奥尔嘉静静地点头後，罗瑟便下定决心将手放在控制台上。
在哔这麽小小一声的确认音效发出来过了一拍。这次在小小声地作动音一起门就慢慢地打开了。
门外面，是一条直面笔直延伸出去的通道，和左右两边延伸出去的通道。没有人的气息。
「我们走吧」
罗瑟的话使克洛姊弟和近卫们都点头，接着就以流畅的队伍移动进到右边的通道内。
经过一段时间後，来到能看见正面的阶梯处了。罗瑟她们很慎重，并且迅速地就往最下层冲过去。
走下长长的阶梯，就在下来到最後一阶──这时，
叽
与那种小小的声音一起光和声音就炸开来了。
「っ！？」
「罗瑟大人！」
「克怀贝尔大人！」
奥尔嘉立刻就往罗瑟那边扑过去，就这麽倒下来往阶梯的墙边避开来，夏恩则是在提醒克怀贝尔的同时往回走上楼梯了。四周都被惊人的光芒，和会让鼓膜麻痹掉的尖锐声中蹂躏着。
（唔，眼睛和耳朵都中招了！那些都是陷阱啊）
在心里咒骂起来的奥尔嘉，面对无法完全掌握住的四周情况显露出焦急的表情。奥尔嘉担心的是，一点都不会感到高兴的事情都发生了。
一拍之後，奥尔嘉那因为被超过容许量的光芒和声音给击垮五感之中的二感很快地就恢复了。飞入进被涂成一片白的视野内的是，在庇护着罗瑟和自己的银白色光芒的景象。看来，因闪光手榴弹的关系而一时间被麻痹掉的感觉，都被克怀贝尔恢复了。
但是，理所当然，没有可以感到安心的余裕。情况紧急的是，光听就知道是耳熟的亲人所发出来的苦闷声。
「夏恩」
「っ，姊姊，是伏击。这个地方很不妙」
在罗瑟和奥尔嘉的前方，看见夏恩弯下膝盖显露出背部。肩膀在流血，拚命地在支撑着能将冲击吹散开来展开式的小盾。
原本，这种小盾是在接近战所使用的，为了是抵挡几发子弹用的东西。展开到最大时大小可以来到能将整个上半身都覆盖住的程度，但冲击缓冲性能和耐用性就不高。
即使如此，就连在刚才那一瞬间能挡下被射击过来子弹，就是克怀贝尔呼应了夏恩的提醒，而让小盾覆盖上银白色光芒所致。而且，面对自己身後的存在，使夏恩可以展现出可以抵挡的气魄。
「帕克，赛利欧呢！？」
「っ，没救了」
「可恶」
在夏恩的号召下，名字叫做帕克的近卫一边以同样的小盾在应付子弹一边回答。在他旁边就有满身是血倒下来的近卫身影。从帕克的表情来看，可以明白他已经死了。夏恩不禁就吐露出咒骂。
奥尔嘉，和在帕克的背後被庇护下来的近卫在读出射线下开枪还击了。随即，通道的深处就传来复数的短促的临终悲鸣。
一瞬间停止射击。趁着那样的空隙，近卫们就往罗瑟的所在集中，以小盾构筑起防御壁。
奥尔嘉，再次射出子弹了。但是，这次没有打中目标，是往看得见的范围的通道和死角位置而去，子弹有如跳弹般在调整。同时，闭上眼睛在让听力集中起来。
「⋯⋯正面通道上有五人。左右边的通道各有三人。克怀贝尔大人，哪条路才是正确的？」
「哔咿。哔哔」
透过子弹的反弹声，和对子弹的反应算出有几个敌人的气息。随着奥尔嘉的拿手技能判断出埋伏起来的敌人人数。被询问的克怀贝尔，发出有点感到困惑的鸣叫声後，就用尾巴指向正面的通道了。
「奥尔嘉？」
在罗瑟的呼喊下，奥尔嘉伴随坚定的眼神回答起来。
「没有时间了，罗瑟大人。我们要强行突破」
「っ」
从罗瑟在屏息着的是现下移开来，奥尔嘉向重视的弟弟，以近卫部队队长的身分下令了。
「夏恩。请你清出一条路来」
「了解，姊姊，不，队长。帕克，威柏，去压制左右边的敌人吧。雷蒙特和奥森就和我从正面冲过去。要驱散掉哦！」
没有犹豫。即答着的夏恩和近卫们。然後，一步跨出，
「祝武运」
面对来自敬爱的女王陛下的激励，所有人的嘴角都上扬了。
夏恩他们一齐冲出去。帕克和威柏一点都不在意会被左右边走廊的流弹给打中以全自动模式射出子弹。只不过是虽说是为了绊住脚步而撒出去的，其本事确实是具有与亚文斯特中最精鋭相呼应的精准度。
漂亮暂时控制住左右边过来的的射击了。
没有错过那一瞬间，雷蒙特和奥森就举起小盾往正面跑起来。後面跟着夏恩，不过，更後面接着是奥尔嘉和罗瑟。
子弹如暴风雨般从正面飞过来了。覆盖着银白的小盾已经是龟裂到就快要粉碎了。
「唔」
雷蒙特发出苦闷的声音了。子弹擦过脚。虽说都尽可能压低身体来使可以受到保护的范围加大，但小盾的范围要全部都保护到是不可能的。
但是，雷蒙特没有停下来。既然没有直接被打中，就往喷出血来的脚注入力气往前迈步而出。
随即，他的小盾就碎掉了。
「嘎啊，唔，啊啊啊啊啊啊」
进出惨叫。其身在承受子弹的同时，雷蒙特──即使如此都没有停下来。用手一边护着脸，一边用身体来当盾牌带头更前方迈步前行。面对惊人的气魄和鬼的相貌，一瞬间，可以知道敌人胆怯了。
距离缩得更短。
在重新开始射击之下，雷蒙特的身体终於失去最後的力气。
「去 吧」
「噢」
奥森代替他站在前锋的位子，和战友一瞬间交换了视线。然後，继承起玉碎般的气魄後，再次冲破弹幕！
从正面的通道，能看见敌人路上某个转角处露出脸来在窥伺。他的表情，好像是理解像是看见什麽一样显露出愕然的表情。
「别小看，身为亚文斯特，近卫的，我，的觉悟啊」
奥森的盾碎了。其身因冲击而在摇晃着，但像是在燃烧生命一样在跑着的奥森没有停下脚步。一边穿过子弹，在扔掉小盾的残骸同时用手枪在进行连射。其中一发，漂亮地打穿其中一名敌人的眉间。
然後，抵达。
「後面，就拜托你了。副队长！」
「啊啊。你做得很好」
越过崩倒下来奥森，非人管家的爱徒冲出来。
虽然敌人的子弹在等待了，但夏恩的小盾因下半部粉碎而使腹部遭到贯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瞬间的停滞都没有夏恩便开枪射击起来。目标意外地准确，射出去的子弹击中敌人的头部破壊脑髓了。
其他的敌人现在也还在扣动板机。如果是在正常状态下，是能够回避＆发射出反击的一击。但是，现在那种事情做不出来。这种埋伏在转角处的敌人的子弹，靠一击是不可能通过的了的。
近卫部队的副队长赌上了执着。女王陛下赌上觉悟。重要的姊姊赌上了信任。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这、这家伙，是怎麽搞得」
一边用那副身躯在承受子弹的同时，就往愣住了的三名敌人冲撞过去。架着半毁的小盾，亚文斯特竜王国近卫部队的副队长赌上一切使出盾击。
在那种壮烈的气魄下去对付扫倒姿势不稳的三名敌人就具有充足的威力了。
在全都往地板上倒成一堆的情况下，夏恩大喊起来。
「罗瑟大人就拜托你罗！姊姊」
「嗯。交给我吧！」
奥尔嘉和罗瑟，以及克怀贝尔，就往背後的正面通道跑过去。一瞬间，夏恩和罗瑟的视线就交会在一起了。
罗瑟的眼睛里寄宿着东西。那是，就连在悲壮感下，不是在对做出牺牲的人说句对不起。而是，只是在称赞和感谢的神色。
那是，对被给予职责，赌上性命而完成任务的人无疑是一种奖赏。
（就是这样，才与战争女王相应。⋯⋯变得很坚定了）
看见敬爱女王所展现出来的内心，夏恩不禁就让嘴角绽放开来。
那，对重新调整好姿势站起来的敌人来说似乎是如同恶梦般的景象。即便身中好几发子弹而满身是血但男人还是在笑，理所当然地说是理所当然的吧。
面对处於压倒性优势还流出冷汗来的他们，夏恩站起来的同时说起话来。
「你们，只要知道只要我们是敌人有多恐怖就够了。──亚文斯特的近卫，有点顽强吧？」
一拍後，在罗瑟和奥尔嘉离开的通道上，响彻开怒吼声和枪声了。
听见背後传来枪声的同时罗瑟和奥尔嘉就照着克怀贝尔所指引的通道跑过去了。
没有说话，二人都只是笔直地在注视前方。
转过几个转角跑了几分钟。
「罗瑟大人」
「嗯，好像到了的样子」
「只有王竜是通过不了。只有王族就没有意义。要伙伴的二人一起，成就初次的意义【真竜泪泉】──古代的选定，是要我被认定王吗？」
被簒夺後国家还存在。到底，作为竜王国的公主能被认同吗⋯⋯不是机械，在遥远的过去，创造出真竜和竜骑士这种原理不明的门和泉水。
在感到有些不安的同时，罗瑟就将手放置在墙面上的凹处。
随即，门就发出银白色的光芒。彷佛就像是水往沟里流进去一样，银白色的光芒让门的表面浮现出巨大的竜王国的纹章。
然後，门──并没有打开。
不，正确来说是路打开了。二片式的门没有打开，取而代之是如闪闪光发的镜子一样，或是产生出如膜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通往泉水的门？」
罗瑟自言自语地在嘀咕。克怀贝尔也同样，虽然见到它似乎是第一次，但知道深处就是目的地吧，「哔咿」地一声点头了。
奥尔嘉，试着去触摸在发光的膜。噗哧一声手指就沉入进去了。没有特别的触感。似乎，还要往里面去的样子。
「罗瑟大人，快点。要快点，去就大家──」
答
地一声，响起一声清脆的破裂声了。吐露出「诶？」这种声音来的人，是奥尔嘉，还是罗瑟呢。
至少，噗地吐出血来的是奥尔嘉。
「奥尔嘉」
在罗瑟呐喊时，奥尔嘉一边往罗瑟扑过去的同时就躲避到竜像的背面去了。刹那，子弹的风暴就往罗瑟她们那边倾注过去。竜像很坚固虽然表面被削掉了但作为屏障使用是能发挥出充分的效果。
「奥尔嘉，请你振作一点！」
「咳咳，咕噗」
是尝试要回答吧，但大概是气管被血堵住吧，只能用咳得把血吐出来而没办法说话。相反地，一边贴在竜像的背後一边拔枪，往在大厅前前方通道上在开枪的士兵们回击了。
士兵的数量相当多。比起夏恩他们拖住的数量还要更多。是增援，很明显是用某种手段跟踪在罗瑟他们的背後。
奥尔嘉用眼神，在传查就和克怀贝尔一起先走一步。那张脸浮现出死相。从出血量来说肯定是身受致命伤。是打算在这种死地里拖延一下时间吧。
看见那个眼神，和现在蜂拥而至往这里来的士兵们，以及担心到在鸣叫的克怀贝尔的罗瑟，
「克酱。不，克怀贝尔！请你先走！这里，就由我和奥尔嘉来阻挡！」
「哔！？」
拿起步枪，从竜像的背面露出半个人来反击了。探头出来的瞬间，运气很不好飞过来的子弹就擦过脸颊，她那没有一点伤痕的脸颊就被鲜血染红。但是，罗瑟一点都不害怕，尽莉在争取奥尔嘉恢复过来的时间不断地扣动板机了。
「就算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的心是相连的。过去，在天空和大地上，人和竜好比是那样子。去吧，克怀贝尔。现在开始，就一个人前行！」
「⋯⋯哔咿」
克怀贝尔，轻轻地就将尾巴贴在罗瑟的脸颊上。然後，当罗瑟大喊「就是现在」时的瞬间就从竜像那边奔出，只身，往光膜冲进进了。
光膜没有消失。罗瑟斜眼看着它嘀咕一句「果然」了。有想到泉水是直到给予王竜力量为止门就会一直开着的可能性，才没有一起冲进去。光膜，一打开奥尔嘉的手指就能通过。
那就表示，敌方士兵也能到泉水这里来。
从大厅那边冲过来，对罗瑟和奥尔嘉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要拖住敌人，这里是最适合的。
所以，
「请让我见识一下你最出色的身影哦，伙伴」
浮现出淡淡的微笑同时面对这麽说话的罗瑟，吸─吸─地一边吐露出声音一边用不屈的意志持续在开枪的奥尔嘉也露出小小的笑容了。
弹药的数量，没剩多少。考虑到要维持势均力敌所必须要的射击量时，就只能再撑五分钟了吧。在那之前没有奥尔嘉是做不到的。如果没有奥尔嘉的精密射击，打破势均力敌的情况会来的更早吧。
但是，即使如此，罗瑟和奥尔嘉的微笑都还挂在脸上。
「唔咕」
罗瑟的肩膀，被一发子弹刨开了。喷出血，将她染得更加凄惨。
但是，笑容没有消失。
虽然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但他们都做到很完美。
最後的王竜，会很顺利地，将王牌拿到手。
「我们，会胜利的！」
罗瑟的话语，如子弹般就往士兵们袭击过去。
就在罗瑟她们於王宫的地下深处展开死斗之时，在地面上也同样，不，是展开更加激烈的激战了。
『桑吉斯队被干掉了。有没有人，可以来掩护一下的！？』
『这里是克兰克斯１。罗兹队，这边就只剩下我们！快来掩护！』
『这里是奥迪多２。除了我以外，已经没人了！就孤注一掷，往舰桥特攻吧！』
『克兰克斯１，这里是夏特１！西蒙队已经全灭了。只靠我们是守不住亚贝利亚号的！』
『西格尔１！糟了。罗瑟莉亚号遭受到集中炮火。史坦队和艾斯塔队持续──』
『可恶，西格尔１坠毁了！西格尔２接续指挥！守护罗瑟莉亚号！』
战域内通话内容中怒吼声和悲鸣交杂起来在飞来飞去。竜王国方面的战斗机，在罗瑟她们进入到王宫里去的这时候，其数量已经减少到三分之二了。
开战後没多久就使七艘守护战舰陷入到无法战斗，可以说是靠不可能办得到的奇袭所得来的惊人战果。就连之後也同样，随着飞空船罗瑟莉亚号和亚贝利亚号的主炮更使四艘守护战舰遭到击沉，削减掉敌方一半的战力了。
或说，就这麽通往全灭的是⋯⋯
虽然也有人会这麽认为，但果然，神国最後的堡垒，是不能小看的。如果守护舰队成功展开障壁的话，亚文斯特这方面的攻击会絶望到贯穿不了的。
即使飞空船罗瑟莉亚和亚贝利亚完全充能好的主炮以最近的距离射击，也仅只能贯穿船体的一部分使其损壊要距离击沉还会差很远。如果打中舰桥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吧，但完全启动完毕的守护站舰是不会暴露出那种空隙的。
就连进入到障壁内的战斗机也一样，竭尽全力地在应付在障避内自由飞行着的敌方战斗机，就更加没有空可以去对舰桥进行攻击，即便强行找出可以狙击的好时机也会被舰载兵器或战斗机给击落。
而且，时间一久越是能做好迎击态势的敌人，反过来将飞空舰罗瑟莉亚和亚贝利亚逼入到絶境了。
况且，
『这边是，克莱茵！亚文斯特的动力机关受损！无法再承受在这以上的攻击了！』
在上空，由一般国民男女老幼以手动兵器在进行攻击的航母亚文斯特号，随着船体後方部卷起喷烟的同时开始剧烈倾斜了。
声音里浮现出焦躁在呼喊支援的是，航母亚文斯特号的舰长克莱茵＝桑塔斯。也是作为总指挥官的他，已经下达极限和命令了。
『所有战斗机部队都来守护亚文斯特号！罗瑟莉亚号就掩护战斗机部队！亚贝利亚号则到亚文斯特号的左翼来！』
原先，他们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如果正面攻击没有效果的话，之後就会靠彻底防守来争取时间了。航母亚文斯特号的坠落，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状况。
罗瑟莉亚号和亚贝利亚号在已有中弹的觉悟并且从鲁莽的轨道上往空域赶过来。两舰虽然同样都是满身创痍的状态，但似乎还勉强具有战斗能力。
鲍维德他们离开守护战舰。在撤离的同时还被守护战舰送已如海啸般的弹幕。
鲍维德他们对此以老练的态势一边使出如神明附体般的机动一边在闪躲它们一边往航母亚文斯特号返航，但还没有从未熟悉的空域离开的飞行员们却都陆续遭到击落了。
『所有部队，报告！剩余数量多少！？』
战斗机部队的总队长鲍维德用在空中翻滚这种变态般的机动在闪躲追上来的敌机，一边在击落的同时发出怒吼声了。
回应而来的报告是，已经有三个小队全灭这种无情报告。
不禁就对这样的情况吐露出咒骂的鲍维德，死神就从他的正侧面迫近而来了。从不知不觉间就被绕到背後去的敌方战斗机发射出飞弹了。
在不可能闪躲开来的时机下，鲍维德即使遇到这种事态还是紧紧握住手上的操纵杆──
「嘎鲁啊啊啊」
随即，黑色的闪光就将飞弹给消灭了。
「哈、哈哈。捡回一条命了。谢啦，黑竜酱」
「嘎鲁」
彷佛，像是在说「不用在意」一样一边并排一边在发出小小鸣叫的黑竜，为了掩护其他的战斗机在盘旋了。虽然鲍维德「那个瘦弱的孩子都变得这麽顽强了」地在调侃，但表情却很险峻。
几头黑竜达如三头六臂地在活跃着。无法好好地处在战斗机动下的亚文斯特号，之所以还没有坠落，就是在他们的尽力下造成的。
但是，那也接近极限了。
「陛下⋯⋯」
无意识便嘀咕起敬爱的女王陛下。再来，还能争取到多少时间？她是否平安无事？在【真竜泪泉】中，克怀贝尔大人真的觉醒了吗。那些都足以颠覆现在的战况吧。
相信着。虽然相信，但身经百战的鲍维德，却是避免不了心里所产生来这种名为不安的黑雾。
「你们，再稍微撑一下！振作啊！在陛下回来时，亚文斯特号如有万一可会成为後世之耻的哦！」
即使如此身为队长，还是要呼吁所有部队絶对没问题。用调侃和激励来维持部下们的士气。
但是，现实是很无情的，发生计画赶不上变化的事情了。（注：斜め上を行く，最後那半句是NTEA 自冨樫义博的作品「等级Ｅ」的台词，意指出乎意料之外、偏离常识外的发展或事情）
『っ。不会吧。那些家伙，是要发射主炮吗！？亚贝利亚、罗瑟莉亚！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下来』
克莱茵发出大叫。大吃一惊的鲍维德往下看时，就发现有一艘守护战舰正将主炮对向在上空的亚文斯特号了。
克莱茵会感到狼狈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在这种地方如果亚文斯特号被击沉的话，肯定是会坠毁在王宫周边。住在王宫周边无疑都是在神国国内当任要职的人们。
因此，估计怕的不是使用一击就能轰沈掉的主炮⋯⋯
『可恶啊。那边也一样，满满的都是啊！』
看样子，是怕会被众多的守护战舰给击沉的状况，或者说似乎有控制不了愤怒意念的人在的样子。
飞空船罗瑟莉亚和亚贝利亚虽然在充能主炮打算进行发射，但根本就赶不上。而战斗机就更不用说了。
鲍维德，以及亚文斯特号上的任何人都一样，看见船上国家这个另一个故郷消失了的幻觉了。
──充能完成。
不知是哪，在其他守护战舰所显露出来的惊慌的气息中，主炮终於要往航母亚文斯特号发射出去──前一刻
──轰隆
银白的闪光直冲天际了。
「哈，来晚了哦，陛下。王竜大人」
就在这麽说话的鲍维德的视线前方。出现了肯定，会使在这战场上的任何人在看见时都无疑会哑然的景象。事实上，在发射的前一刻守护战舰就进入到停止状态。
纵向贯穿王宫，从遥远的地底下往天空所升起的是不折不扣的极光。
面对像是融合进空中一样变细到消失掉的极光，使战场上的时间都陷入停止状态。
不久，在充满寂静的世界里一道银白就飞向天际了。
有如一发炮弹般往天空直冲而上，空中翻滚後敞开翅膀。牠让竜麟闪耀起来如同阳光一样的身影相当美丽。
闪耀着银白的竜麟。雄壮的庞大身躯体。会让人感到敬畏的竜眼。那背负太阳的身姿，让人可以感受到一股神威。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是不折不扣的竜之咆哮。不，有着与王者相应的霸气的竜王的咆哮。
银白色的灵气如波纹般延伸开来。竜王国的所有人都寄宿上那个了。
随即，一定会使任何人都盼望的话语回荡开来了。
『各位。很出色地忍耐下来了た！你们的女王、王竜，就在这里！』
银白的王竜。站着牠背上是满身是血仍不失美丽的女王──罗瑟。
亚文斯特竜王国的最强，就在这一瞬间复活了。


◎020　提奥编　希望と絶望と
圣诞～快乐～
下周就会让缇奥编结束。没有唬烂。是真的。是真的吧？
是亚文斯特的所有国民都裹着一层银白色的光芒的原因吧。应该听不见的女王的话语，在这个空域内对所有的民众响彻开来了。
『っ，克怀贝尔！那艘战舰！』
「嘎！」
在看见冒烟倾斜的航母亚文斯特号，以及将主炮对准亚文斯特号就快要发射出去的守护战舰时，罗瑟浮现出焦躁的同时大喊了。
银白的王竜──暂持觉醒为成竜的克怀贝尔，对那声大喊短短地回应一声後就大大地将头向後仰了。
然後，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与咆哮一起施放出吐息了。惊人的光之奔流让大气产生震动。银白色的它，已经是极光的东西。当然，具有热量是在常识之外。
一直线画破天际的极光，就这麽往守护战舰直击过去了。撤下对亚文斯特方面的所有攻击後就使障壁激烈地在明灭的同时大大地扭曲开来。在极光照耀世界下，守护神国的要角──仅只稍微抗衡一下後，就被吹飞消灭掉了。
失去护盾的守护战舰对极光的直击一点办法都没有，船体侧面就被打出一个大洞了。然後，蓄积起来的主炮能源爆炸开来，更加使世界被照耀在破灭之光下了。
伴随爆风爆炸四散开来使守护战舰就往都市的一部份倾注而下。当然，竜之王是不允许那种事情发生，发出和刚才不同的尖锐叫声。然後，像是在覆盖住都市的一部份一样极光般的光膜就出现了。
它们完美地将暴风和一切残骸都阻挡下来，从接触到的边缘处消灭掉了。看来极光之力是具有攻击力的障壁。
看见在天空闪耀着的银白色的极光，阻止下那些倾注而下的死之气息的光景，会给突然陷入战争状态下而四处逃窜的都市居民什麽感觉呢。
王竜的咆哮，再次往战场发出轰鸣了。
「⋯⋯回来了呢」
一名男性，这麽嘀咕了。是一位穿着像是破布般的工作服模样的男人。从黎明前开始，就像奴隷般在非常严酷的现场工作而且在是原竜王国居民的他的眼中，隐约地浮现出眼泪。
「妈妈⋯⋯那个」
「⋯⋯那个，不是别的。是国王大人哦。我们的，陛下和王竜大人⋯⋯回来了」
瘦弱的女孩一边在仰望睡前所听过童话般的存在，一边睁大着眼睛在指着。一旁的紧抱着女孩的母亲，则是好几次用手在擦脏掉的脸上所留下来的温热水珠，同时一边吐露出带有呜咽的声音。
原竜王国的国民，大多数都是不受人权保障的低阶级者。他们都是神国的高阶级，亦或说特权阶级者们为了协助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活着的存在。
在长年的痛苦生活中，都梦里盼望自己的王有一天会回来。
逃进网没有被战争卷入的建筑物的人们，面对宛如是在呼唤一样的王竜的咆哮下陆续都探出头来。
然後就目击到了。
威风凛凛，在天空上的王竜身影。然且，在那只王竜的周遭，还浮现无数在发出灿烂光芒的光球的景象。那是极光的星群。
就连敌人同样有看见如幻想般的景色。在守护舰队和战斗机群停止动作中，王竜克怀贝尔进出咆哮了。发生的事象是流星。
众多的极光弹，如流星群般往王宫的方向──和都市成反方向的巨大养殖场倾注而下。没错是用来支撑无敌的天空舰队竜群养殖场。
无数的爆炸声响彻开来，王宫充斥着闪光照耀出如同光环一样。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王竜克怀贝尔的咆哮。那是，呼喊。在说王回来了，清醒吧，以及奋起吧，这样的呼唤声。
──库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啾咿咿咿咿咿咿咿咿咿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
很细小，确实让人可以感觉是在欢喜的竜群们的咆哮在回应了。
在王宫的背後，无数的黑影在飞向天空。渺小、虚幻，但面对强而有力地振翅高飞回归天空去的竜群们的身影，曾经知晓竜王国的人们也好，不知道那些事的人们也好，同样都紧紧握住胸口了。洋溢出一股无法表达的感动。
『⋯⋯っ。别发呆！目标变更，把那只竜给击落』
一支守护舰队忽然取回自我。急忙地展开主炮的充能，一般炮弹和大口径的的对空兵器喷出火来。
以能将大气都吹散开来的动能舰载兵器在争取紧迫时间，但是，却是被在克怀贝尔的咫尺之前的极光障壁阻挡下来而无法伤害到本体。打出波纹，一拍後障壁便消灭掉炮弹和子弹，然後面对泰然般一动都不动的克怀贝尔的身影，做出攻击的守护战舰的舰长整个表情都刷白了。
然後，顺着防卫本能，在充能的同时尽可能将障壁强化到最强，在做出投入更多的燃料的指示时⋯⋯
──库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っ，舰长！竜核能源的输出下降。障壁强度下降了！』
『主炮，集束率减少。到完全充能完毕还要再二分钟』
『这里是燃料库！竜都裹上奇怪的光芒！刃器或子弹都不管用。到底，是怎麽搞的！？』
当王竜尖锐地发出咆哮时，像是在逃避现实一样的报告往耳朵拍打过去了。
王竜克怀贝尔，并没有向缇奥那样的变成力量。因此，是做不到让虚弱的竜群们脱胎成强健的竜。
但是，牠却是不折不扣的竜王。其力量，等於是守护。银白色的光芒是王竜所给予的加护之证。在克怀贝尔的天下内，要对牠絶对要守护的人们是非常难以出手的。
另外，王竜给予其他竜群们力量，是可以去干涉竜核的。那正是，可以针对使用竜核能源的物体去进行某种程度的干涉。
神国的战舰在全部都使用竜核能源的缘故下，是无法从王竜的力量下逃开来的。当然，虽然无法让被加工过的能源完全无笑话，但即使如此，还是可以让输出衰减到一定比例。至少，是亚文斯特方面的一般兵器能够贯穿过去的程度。
『竜王国的各位。我的名字是，罗瑟・费尔斯・亚文斯特。是亚文斯特竜王国的女王。牠是は王竜克怀贝尔。⋯⋯各位都忍耐了一段很漫长、艰辛的日子。现在，就要将全部都拿回来！』
战场上，响起了高声的宣言。
被解放开来的竜群在天空飞舞，笼罩住以铁壁为傲的守护战舰的光芒一眼看去就能明白都变弱了。
然後，王竜的咆哮轰响开来。
一拍。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都市的每个角落，都发出惊人的欢呼声了。
耳里都是笼罩整个都市的巨大欢呼声，罗瑟微微地笑了。然後，温柔地一抚克怀贝尔的背部後一转。就用并露出威严和霸气的表情下达宣战通告。
『敬告克瓦伊连的民众。你们的王已经消散在空中了。包含旗舰杜尔格兰特在内，所有舰队都不会回来了』
罗瑟确信。朋友，在传说的存在在战斗着的战场上，强夺之王要活下来是不可能的。
因此，非是谎言被说出来的言语就具有真实的重量，不置可否地给予守护舰队和地面上的神民们强烈地冲击了。无敌的王和最强的战力会消失在天空，这到底，是什麽玩笑？任谁都会想要去否定。
但是，如果王平安的话⋯⋯又为什麽，亚文斯特的贼们会在这里。是为何，明明他们潜入到大本营来了，但主力舰对却连一艘都没有回来⋯⋯
面对眼前的现实，他们那不愿去相信的内心被冷彻地敲击着。
『请遵守亚文斯特竜王国的法律。现在，收起武器的话就能保住一命。我们真正要去战斗的是未来。要重新在这个毁灭过的世界站起来所要进行的最大的战斗，即使是一个人也能做出许多贡献的力量。你们心中如果有想到未来的话就投降』
罗瑟的宣言，在往後一定会被评价是过於天真的一番话吧。但是，被夺走後去抢回来，冤冤相报，如果不将敌人消灭就不结束的话，那就和强夺之王没两样了。
决定要成为战士的王了。决心要去编织未来。
所以⋯⋯
『⋯⋯不要相信她。陛已经死了是戏言！天空的霸王是不可能会坠落的！高度合成最大起动！全守护战舰哟，拿下那名贼的首级！』
惊人声波往克怀贝尔袭击过来了。扰动竜核能源，对这个世界的竜族之力有着显着阻害的恶质音波──那就是，守护舰队对罗瑟的回答了。
「库瓦」
「っ，克怀贝尔！」
克怀贝尔，一瞬间像是失去浮力一样剧烈地下降高度。虽说是王竜，但对这个世界的竜不变的就是，无法避开合成音波的獠牙。这是过去的王竜和竜群赢不过人类的舰队最重要的主因。
看见那幅景象的竜王国的国民全都脸色发白。守护战舰的舰长们则浮现出戏谑的笑容。
「⋯⋯没事，没问题的，克酱。你很强。比这世界的任何人都要还强。肯定跟过去的王竜们相比也是一样。我、大家都相信你。──」
面对身体痛苦地蜷曲起来的同时还拚命在产生浮力的克怀贝尔，骑在牠被上的罗瑟像是在拥抱一样将身体靠过去，嘶的一声吸了一口气。
然後，就唱出任竜王国的人们都家喻户晓的老歌。作为摇篮曲，自从克怀贝尔出生以来就一直在听的与搭档的羁绊之歌。
随着合成音波减弱克怀被的银色之光，稍微恢复光辉了。浮力明确地被产生出来，很平稳地滞空着。
『⋯⋯谢谢你，伙伴』
克怀贝尔的话语。平时，很少会使出来的意思沟通能力。
罗瑟的歌声，并没有特殊能力。歌，只是单纯的一首歌。她，也没有那种意图吧。只是，想用熟悉的歌声来撑持伙伴的心灵，只是那种想法而已。但是，却起了什麽作用了吧。那种温柔的歌声，确实从凶恶的音波攻击下守护克怀贝尔了。
罗瑟微笑着。为了歌唱而没有用言语来回答，但二人之间已经不需要言语了。
克怀贝尔的竜眼，炯炯有神地捕捉到往自己这里对准过来的炮塔。
『各位，战斗吧。一起上』
克怀贝尔的话语再次，如波纹般延伸开来。它，确实传达给亚文斯特的所有战士们了。
克怀贝尔飞出去。忽左忽右在闪躲飞过来的飞弹，或是用无数的极光弹在迎击着。在合成音波的威力所能影响到的最大距离，是发射不出能像刚才那样一击就能轰沉敌舰的吐息。但是，极近距离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而其他的守护战舰却是以克怀贝尔为目标从两侧夹击过来。
『哪会让你们得逞』
『罗瑟大人和克怀贝尔大人的道路。不许来妨碍！』
飞空船罗瑟莉亚号的舰长卡特，以及飞空船亚贝利亚号的舰长欧克斯一同呐喊了。跟在克怀贝尔的两侧，与守护战舰相互在进行驳火。
敌方的空战部队从上空袭来，克怀贝尔本身是不会坠落，但骑在背上的女王就另当别论了。看得出来如果能杀掉亚文斯特方面就会发生溃败。
『早就预料到会这样了。克兰克斯１去大部队那边。接着克兰克斯队就负责掩护克怀贝尔大人！夏特、罗兹两队就去当亚文斯特号的护卫。其他部队就留下来拖住守护舰队吧！』
从上空擦身而过，只是用几秒钟的机枪扫射就有二架遭到击落，并且在只能称作是变态的机动性之下的空中翻滚将机头朝下的鲍维德轻易地在击落两架飞机。
只是总队长机的僚机，克兰克斯队队的训练度到达异常的水平了。每个人都以很变态又乱来的机动确实地在击落敌机。另外黑竜们则在迎击往克怀贝尔迫近过去的飞弹。
『合成音波没有效果吗！？可恶，主炮呢！？』
『收缩率百分之七十！』
『啧，赶不上啊。那麽⋯⋯目标变更。瞄准在上空的航母亚文斯特号！』
虽然形成弹幕，但面对克怀贝尔往守护战舰的舰桥迫近过来的身影使舰长浮现出战栗的表情了。然後，在知道主炮的充能来不及的情况下，便转换目标往亚文斯特号发射出主炮了。
「库瓦」
像是在说哪会让你得逞似的，克怀贝尔挺身往射线而去。（注：後半句作者用踊り出る，这是崭露头角的意思。也可以翻成振翅，但会跟下面一句冲突做了改动）
同时，就放出极光的吐息了。
吐息和主炮相互在对抗着。碰撞所产生出来的余波在搅拌大气，放射出惊人的热能了。在这个时机下合成音波一瞬间就断开来，随即，就用最强的威力放射出去。面对缓急而来的音波攻击，克怀贝尔不禁就使极光的力量减弱了。
「啊！？」
对抗失败了。主炮往克怀贝尔迫近而来。一般情况下是会避开来的吧，但後面就是航母亚文斯特号。所以，克怀贝尔便以其身为盾。在惊人的冲击下克怀贝尔的嘴角发出没有声音的苦闷之声。
但是，挺过去之後，就再次，放出吐息。
反击似的在天空奔驰起来的极光，打中主炮的根部而引发大爆炸。
『っ，全速後退的同时所有火炮集中炮火！』
飞来守护舰队舰长的怒吼声，但比那道命令被实行还要快，
『糟──』
「嘎啊啊啊啊啊啊」
克怀贝尔的吐息，贯穿障壁将整个舰桥都破壊掉了。
──守护舰队　剩下七艘
『克怀贝尔所赠送的礼物。可不允许你们不收下来哦』
在卡特喝斥的同时被发射出去的罗瑟莉亚号的主炮，很成功地，直接命中一艘守护战舰了。当然，与障壁相碰撞产生出波纹而被阻挡下来，但正对的出力降低的时候发射过去，所以便遭到威力得到增幅的主炮直接击中了。
没能完全抵挡下来的障壁碎散开来，侧腹被打出一个大洞倾斜了。就在这时迎面而来的极光弹才是真正的破壊如格林机枪一样袭击而来。失去控制的守护战舰一点办法都没有，在舰桥被打穿的情况下遭到击沉。
──守护舰队　剩下六艘
对手也豁出去了。守护舰队让主炮的光束放射成散弹状往克怀贝尔蜂拥过去。威力虽然下降相当多，但大范围最适合用来做牵制。
「库瓦」
为了守护四周和背後的都市，克怀贝尔创造出巨大的极光障壁。在合成音波的效果还在持续下所展开的超大规模障壁，毫不留情在削减克怀贝尔的精神力。就连在【真竜泪泉】蓄积起来的庞大竜核能量也是一样，彷佛就像从空洞里一桶桶喷出来的水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
就在这时後，绕道侧面来的守护战舰が在无视亚贝利亚号所发射的炮击下将主炮往克怀贝尔这边瞄准过来了。是要同归於尽的意思吧。
克怀贝尔的竜眼中，浮现出一丝焦燥。
──？
这时，听见歌声了。
为了减弱合成音波的威力，持续在歌唱的并不是罗瑟的声音。而是不曾经过的幼小孩童的声音。
──？
──？
──？
歌声重叠起来。也有年老男人的声音，也有年轻女性的声音。透过银白色的光芒，一个，又一个在唱起歌来的人是──
『⋯⋯谢谢你们』
克怀贝尔献出来的感谢言语，毫不保留地传达出去。给予在地面上歌唱着的竜王国的人们。
献给王的民众之歌。汇集起来，凝聚起来，被加入进守护之歌内。不是只是被守护。更揭露必要之时会挺身一战的意思，那是亚文斯特竜王国的人民所拥有的骄傲。
守护战舰的主炮被发射出去了。
面对为了维持障壁而无法移动的克怀贝尔，死之光正突袭而来。
但是，克怀贝尔的竜眼中已经没有焦躁的神色了。
『放心吧，伙伴』
『我知道哦，伙伴、相棒』
罗瑟的话语，克怀贝尔回应了。
主炮的闪光直击克怀贝尔──就在那前一刻，就被克怀贝尔放出的吐息吞没了。宛如河水逆流一样，极光在吞没银白色的闪光下直直前进着，就这麽粉碎掉守护战舰了。
──守护舰队　剩下五艘
散弹型的主炮中断下来。在极光障壁如同溶入空中一样消失时，缠绕着极光流星的克怀贝尔就在那里。
『っ，障壁展开到最大──』
流星，完全将舰长的命令消除了。整个都市都充斥在响彻开来的歌声中，发挥出十成威力的的克怀贝尔的极光，以单单的子弹扫射就打破守护舰队的障壁了。
『配合好喔！亚贝利亚，目标二点钟方向！罗瑟莉亚，目标九点钟方向！空战部队的各机，往五点钟方向的目标发射飞弹！』
亚文斯特号的舰长克莱茵在发出指令了。
当克怀贝尔的极光吐息往正面的守护战舰发射出去的同时，飞空船亚贝利亚号和罗瑟莉亚号的主炮都各自的目标发射出去。并且，就连鲍维德他们空战部队也同样，所有战机都将所有剩下来飞弹都发射出去了。
『⋯⋯怎麽可能。我们，可是被选上的人──』
某艘守护战舰的舰长这麽嘀咕了。那是在这个世上，最後的嘀咕。
太阳的光芒，展现出全然的黎明。在充满光亮的世界，盛开出一朵特大的花朵了。染上了爆炎和轰鸣声。一躲在显示一个历史拉下帷幕的空中之花。
在地面上，呆然地在注视着五艘守护战舰所盛开的爆炎的竜王国的国民，在一拍後便发出会让地面产生震动一样的欢呼声了。然而，神国的人们则是呆然地在注视那样的群众和在坠落的守护舰队。
以一名士兵，卡答地丢下武器为开端，接二连三武器都被丢出去了。不是士兵们也同样，在知道自己的荣华已经消逝的情况下，像是整个腰无力一样噗通地就跌坐下来了。
那正是，明确地表示了。
没错，由簒夺之王所创立的克瓦伊连天空神中，现在，在这个时候，在历史上被打上休止符了。
在欢呼声沸腾开来的都市上空，悠然地在滞空着的克怀贝尔和骑乘中的罗瑟，以航母亚文斯特号为首飞空船和战斗机都靠近过来了。
「陛下，克怀贝尔大人。您打了一场很精彩的一役。正可谓，会在历史上留下一页的胜利吧」
满是疮痍的战斗机，使用垂直降落机能总算才有办法一边滞空一边来到二人旁边的鲍维德，毫不吝啬地给予称赞的言语了。
克怀贝尔和罗瑟一瞬间都睁大起双眼，在相互对望之後⋯⋯
「噗。鲍维德用敬语⋯⋯」
『一、一点都不适合⋯⋯』
「你们啊」
平时完全就是个贼样却是做出不符合空战机部队总队长的言行了。外部通信传来，『自做自受』、『却是不适合啊』、『是战斗太过激烈，终於使得头脑都秀逗了吗？等，这类辛辣的话语。显然没有人跟鲍维德站在同一边。
鲍维德虽然露出像是在闹别扭的表情，但嘴角却是浮现出藏不住的笑意。他的心情，透过通信机在与罗瑟及克怀贝尔交谈的其他人们也都一样，在调侃的同时声音都有着藏不住的欢喜。
「各位，真的，真的都打了一场很精彩的战斗了。夙愿，实现了。未来的道路，被擘画出来了。谢谢，真的很谢谢大家。愿意，跟随这样的我。真的⋯⋯」
在克怀贝尔的背上就这麽以女孩子的坐姿表情就快要扭曲起来的罗瑟，露出马上就快要哭出来的表情。已经，有许多人都哭起来了。
这是，长久持续以来的战斗所带来的。因此，在今天的这一瞬间，充分让无法言喻的情感都涌现上来。
在欢呼声撼动着世界里，亚文斯特的人们都因沉浸在满溢出来的情感下闭着眼睛在品味着。那是，在品味高兴的感觉同时，也在缅怀先前逝去的战友们。
「⋯⋯好了，各位。要做的事还堆积如山。感伤之後再慢慢沉浸，现在就先致力在该做的事情上吧。另外，请一个人去克怀贝尔弄出来的王宫洞穴中将奥尔嘉给带出来。在克怀贝尔的力量下虽然生命无需担忧，但她受了相当严重的伤」
「⋯⋯了解。陛下，除了奥尔嘉以外的人呢？」
「⋯⋯⋯夏恩他们⋯⋯生死不明。在派遣部队去镇压王宫的同时请顺便进行捜索？保护」
「遵命」
在罗瑟的指示和表情下，在场每个人都察觉到了。不须多余的言语，在克莱茵的指示下地面镇压部队就从航母亚文斯特号搭乘小型船前往王宫了。
在目送走他们後，罗瑟她们就在俯瞰地面上。那里，有了流着眼泪在挥手的人们的身影。
「陛下。请宣言」
鲍维德的话语，罗瑟强而有力地点了点头了。
向克怀贝尔示意後，便悠然地，一边暴露牠的身影一边往都市的上空飞去。让人知道王的回归，为的就是打算在王宫的上空宣布亚文斯特竜王国的复兴。
紧跟在後的是，航母亚文斯特号、飞空船罗瑟莉亚号、亚贝利亚、以及空战机部队如行进般跟随着。
在奇迹的光景下，人们的欢呼声越来越高涨，有如在祝福一样被解放的竜群在上空飞舞。
在王宫的前方，人们陆续聚集过来了。在士兵们已经都没有战斗的气力下，举起双手的同时便处在地面镇压部队的监视下了。
在那上空，到处都有伤痕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反射开来发出闪耀的银白光辉的克怀贝尔滞空着，而在牠被上的罗瑟则是站了起来。
虽然满身是血显露出经过激战的模样，但凛然地挺起胸膛的模样依旧很美。对知道古代神话的人们来说，正是「传说的竜骑士」所应有的身影。
慢慢地，用闪耀的眼睛往露出慈爱的眼神的人们注视过去的同时，罗瑟嘶的一声吸了一口气。为了让她的声音可以如实地传播开来，银白色的光芒就从伙伴的王竜身上洒落开来。
『各位。敬爱的亚文斯特竜王国的人民哟。再次，报上──』
罗瑟，自己到底是什麽人，打算重新报上姓名──
就在这时後，
『王的血族⋯⋯还有存下来的人啊⋯⋯』
声音，在浸蚀世界了。
随即，在太阳光所照耀的美丽世界，忽然就被产生出来的黑云覆盖住。彷佛就是在白纸上滴下黑色墨水一样，暗云涂满了整个世界。让黑色的雨水降落到下方的云海，更是与在上空所产生的暗云形成包夹，使罗瑟她们陷入在被囚禁在世界着夹缝中的错觉下了。
「怎、怎麽回事？」
『刚才是⋯⋯』
鲍维德他们明显提高警觉一边在呐喊「陛下」的同时在跑过来的过程中，罗瑟呆然仰望起上空，克怀贝尔则是在寄宿着『怎麽可能』及战栗的目光下在环视四周。
天空，开始拉出一道道的闪电。轰鸣声不管愿不愿意都给予人们畏惧感。在昏暗的世界中，像是负面情感沸腾起来的所显露出来的恐怖声音响彻开来了。
『痛苦──』
『喘息、苦闷──』
『惨叫』
『悲叹──』
『被夺走──』
『乱窜──』
『恐惧』
那是诅咒的言语。是在诅咒世界、人类、同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言语。回荡，层层叠叠起来的同时，彷佛就像是千千万万的存在在咏唱一样在回荡开来。
『死吧』
黑，滑溜地在浸蚀着。充满希望的人们的心，都染上了恐怖和絶望。
堕落的人，唯一的心愿。
『──在痛苦的尽头』
世界战栗了。
『絶灭吧』
交杂着轰雷和黑雾的狂风肆虐起来。从封闭住天空的暗云那里产生出巨大的龙卷风，从那里面，『牠』显露出身影。
「⋯⋯邪竜⋯⋯赫尔姆特」
『⋯⋯』
用颤抖的声音，罗瑟道出来了。
在任谁都被絶望和恐惧支配之中，只有一头竜笔直地在凝视着。
眼神里寄宿着悲伤，终於能再见面的喜悦，以及不受动摇的觉悟。


◎021　圣诞节特别後日谈　南云家的小圣诞老人
十二月中旬，星星点点下着雪的阴天。为了对抗为严厉的寒冷，被炉和暖气全力运作中，南云家的每个人边喝着温暖的特制炖菜汤（食材是在地球的秘境潜藏的UMA）聊天。
「就要是圣诞节。⋯⋯缪，今年想要怎样的圣诞礼物？」
「呜咪？」
大口吃着虽然是UMA但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肉，嘴巴塞满变得简直象
松鼠一样的可爱的女儿，阿一发问了
缪慌忙地吞下不知道是什麽肉的肉块，只考虑一下之後以满面的笑容回答了。
「Pile Bunker！」
「⋯⋯」
爸爸的笑容禁不住凝固。确实，去年在游乐园送了许多的神器兵器，不过，用这样纯粹的笑容要求粉碎兵器的话，到底还是对回答感到为难。
好像把絶句的阿一当作拒絶的缪，眼神有点闪烁。然後，不知道在考虑甚麽，眼珠朝上看着阿一要求了另外的东西。
「琉贝里翁，也，可以」
破壊力提高了。到底，在想些什麽呢，这个孩子⋯⋯⋯
看着阿一和缪的对话菫和愁震肩膀抖着拚命忍住笑。月和希雅是一脸惊讶，缇奥好像钦佩着。在那之中，看不过去的蕾蜜雅为女儿辩解
「对不起，亲爱的。这个孩子又在撒娇。⋯⋯实在是，好像被最近的游戏影响了」
「游戏？　变得想要Pile Bunker和太阳光集束雷射的游戏，到底？」
「舞台是近未来战争的网路游戏那样」
阿一「那样吗？」带着疑问向缪转动视线。缪用手指比出枪的形状的话用Kime脸说了好像口头禅的言词。
「全部染成真红吧！喏」
「现在马上没收。爸爸，在缪的PC上加上限制！强的那种！过一会帮忙！」
一定，赠送琉贝里翁的隔日，哪里的地基会改变吧。浮起战栗的表情的阿一惊慌对愁寻求了帮助。
不过，该愁与菫一起「呀，缪酱好帅气啊！」煽动着。并且，缪也是又「好厉害呢，爸爸！终於核弹到手了！下次的战争使用很期待！」说着可怕的事情。
阿一「那样的东西不行吧！快停下来！」不由得回嘴。缪让嘴巴与Puku鼓起了。好像很不满。
感到圣诞礼物话题不妙的阿一，安排了战略性撤退。⋯⋯即使神也能从正面杀死的魔王桑，从与女儿的礼物争论中逃跑了。
吭吭的乾咳转移话题的阿一爸爸。
「ａ～，那麽说来缪。贝尔芬—路西法他们的情形怎样？变形机构有正常地运作着吗？」
「嗯！那个厉害！Gashon Gashon的，特别帅！而且其他的神器也跟想的一样！不愧是爸爸！谢谢！」
「那样吗？那就好。可是⋯⋯因为不是危险东西就不介意普通地做了，不过，打算用来干什麽？」
成功转移话题的阿一放心的呼了口气的不形於色地问了。说起来，大概一周前，缪突然撒娇希望帮格雷姆们装上变形机构，格雷姆们快要成为哪里的间谍御用的神器了。
事到如今才想起要寻问的阿一，用没有丝毫怀疑笑容看向爱女⋯⋯
「⋯⋯，供和平活动使用」
「⋯⋯」
不由得游移的视线，给出了轻飘飘的回答。才宣言要把世界染上红色的幼女，说了要用於可疑的和平活动。阿一爸爸的眼睛变成ジト目。
「⋯⋯」
「⋯⋯」
ジト目的阿一爸爸盯～地凝视。举动可疑的缪更加移开视线。
盯～。移开移开。盯～～。Bikun，再移开。
「⋯⋯Maa，不会勉强问出来，不过」
「嗯Myu」
这样那样说，阿一浮起稍微的苦笑放弃了追究的视线，相信缪不会用在愚蠢的地方。缪放心地呼了口气，信赖的自己的阿一爸爸放松了脸颊。阿一也轻轻地微笑了。
「⋯⋯真是，相似的父女」
「是呢。转移话题方法啦，还有逃跑方法啦？每年都愈来愈像说」
「是说，主人先生真的没有自觉？在游戏以前，缪的危险言行的大部分继承自主人先生」
「ufufu。对缪来说，是很憧憬阿一先生」
「虽说想要Pile Bunker啦雷射武器的小学生之类的普通来说不存在，不过。不愧是我的孙子！」
「就是说！我的孙子，与那儿的小学生是不同格」
对偷偷商谈的妻子与南云夫妻的言词，总觉得在的不能忍耐了的阿一和缪装作集中在炖菜汤似地没有听见。对父女自然配合那样的行动，饭桌被笑声围绕。
「⋯⋯礼物姑且不论。圣诞节，缪有想去的地方？」
对月的问题，缪开始苦恼「Ｕ ～ ｎ～」。与去年一样的游乐园会吗？还是跟朋友和爸爸的同学（部下）聚会做会吗？
一边呻吟哼哼，一边歪头考虑的缪。看到那样的情况，阿一一边笑一边提议。
「要不，从圣诞夜开始预定去外面住宿去吗？海外啦，还是异世界啦」
是如果是缪的期望，不管在哪里阿一爸爸也会带去的，不过，今天好像从女儿那得到意料之外的答案。
「啊，那个不行」
「?不行？不是讨厌？」
「恩。圣诞节前一天整天都有预定了说」
「与朋友玩吗？」
把UMA肉一边放入口中一边寻问的阿一，
「不是游玩」
空气停止了。节日前夜的日，没有与朋友玩，也没有与家族过。可是，有不是游玩的预定。还是一整天。汗从感到讨厌预感的阿一爸爸的太阳穴流出了。
「缪。预定是什麽？」
不由得，连对在旁边憋笑的月抱疑问的余裕也没有，爸爸用「难道说」的感情问了，不过，
「⋯⋯对，对爸爸保密」
「什、什麽⋯⋯⋯⋯」
Karan，阿一掉了汤匙。那个表情愕然。到现在为止一次也没有的″爱女的秘密"阿一爸爸无法隐藏不安！
「那，老实地说喔，缪。在那个预定中会遇到的人，那个，那是女孩子吧？」
「⋯⋯因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当然，男人也在」
阿一的精神吃了一发爆击。爱女，圣诞节与男人见面！而且，不是『男孩子』而是『男人』。OK，隔了好久终於又到Pile Bunker出场的时候了。该对瞄准我们女儿的变态萝莉控，送上最棒的圣诞礼物！
是感觉到无言的阿一周为不安定的空气吗，缪扒完的炖菜汤的话「承您款待了！」，sutetete出了客厅。对太快速的活动，不安中的阿一爸爸来不及叫住。
刚想着，缪从客厅的入口露出头。并且，与Ji～～～地凝视阿一，
「爸爸。那一天，⋯⋯如果跟来打算调查的话，就不跟你说话了」
「Fu！？」
阿一跪到在地。不能止住再次sutetete跑进自己的房间的缪，像只虫一样蠕动。看来损伤很严重！
「只用一句话就把神杀打倒了⋯⋯⋯不管以前还是以後，应该只有缪能做到这样的事」
「ａ～。阿一先生，对於缪在某种意义上，比月桑还弱」
对对能力天气笑的缇奥和希雅，像月也赞同一样地点头了。
下个瞬间，阿一与Gaba起来了。并且，露出焦躁和憔悴的表情，
「南云家集合！⋯⋯召开第、第⋯⋯⋯几次的南云家紧急家族会议！议题是处理缠住女儿的混帐小子！」
当然，全部人普通地持继续吃饭。
圣诞节前夜当日。
异世界托达斯的王宫，没什麽特别的的在做日常业务。文官们到处忙得晕头转向，或在写字台处理着档案。
以在那样的王宫的一室──海利希王国国王办公室，尺寸和气氛与写字台还合不来的的少年陛下露出腻了一样的表情动着笔。
「陛下，要休息吗？」
「Mu。哦，再等一下。姐姐不在。如果期间积累工作太难为情。是说，姐姐平时如何在那麽的短时间处理这样的工作量的？」
「普通地处理着？只是，只顾着快」
「真是⋯⋯即位後慢慢熟悉办公，工作也渐渐适应的最近，愈来愈觉得⋯⋯姐姐真的是人吗？」
「⋯⋯陛下。被莉莉安娜先生发火？」
对在秘书象感到为难一样的声音的忠告，要莉莉安娜的弟弟，现在是海利希王国国王陛下──兰达尔吐出了「ａ」深的叹气。一边想「姐姐，不快点返回吗」
「大概，被所说的『感到痛苦的』地球的活动邀请了。对那个家伙直接的迎接相当开心的样子」
「陛下，是『Christmas』。那应该是快乐的活动，怎麽变成地狱的拷问活动」
想起因为可憎的家伙邀请从早上开始紧张的姐姐，兰达尔吐出了深的叹气。不用说夺去初恋的那个人，连敬爱的姐姐也伸出毒手的那个男人，兰达尔在心中发誓「总有一天要打飞他」。⋯⋯絶对不会说出来
像吃了苦虫一样的心情的兰达尔，偶然，想起某什麽似嘟哝了
「⋯⋯余，也去吗？」
「不行」
被秘书刷地一刀切掉了。兰达尔「可是啊」「在」也啊，什麽不镇静，忸忸怩怩的态度一边看做着。知道那样的少年陛下的内心的秘书，叹气不表现在外边上的那样一边压住一边打算说劝导的言词──
那个时候，
「Merry～～ Christmas！！」
「咿！？　什麽事！？」
突然，办公室的窗Ban地被打开，从那里红的影子像子弹一样地跳入了。兰达尔简直象女孩子一样，用双臂抱自己一边勒紧一边跳起。秘书一边也成为突然的事态吓到了，打算从飞入的侵入者面前保护陛下。
「缪桑！？」
「什麽！？　是缪！？」
看侵入者的原形发出了惊愕的声音。快速地滑进写字台的影子的兰达尔用也向缪转动视线。
「不，不是缪。是圣诞老人！」
穿红和白的服装的缪，确实，确实做着圣诞老人的样子。用超短裙短靴，到处脚下是与褶边fufu的缨球也被对待的可爱的服装，不过是背，经过作为Yon圣诞老人帽和白的大的袋的从点，也确实圣诞老人。
家族制作的缪专用圣诞老人Cos，华丽的迅速回转，眼睛适合横（侧）的和平与Pachin递眼色。简直象是哪里的偶像一样，好像幻视到キラッ☆という这样音效和效果！
「好、好可爱⋯⋯」
兰达尔。被キラッ☆という一发KO。以陶醉的表情凝视缪。
好像好歹陛下体察向有用的东西不成的秘书，王宫的警备到底做着什麽？⋯⋯哦，是魔王的女儿，随便吧，哈哈。以内心一边嘟哝，用渗出疲劳的声音寻问了。
「是缪先生，到底怎样了的？不是与与莉莉安娜大人享受『Christmas』吗？」
「不是缪。是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在圣诞节分配礼物」
「是礼物，吗？」
秘书官歪了歪头感到疑问，不理会至今还Po～的兰达尔，缪放下白的袋子。取出了的被漂亮地包装的包裹二个。
「Merry～～ Christmas！圣诞老人，送好孩子的二人礼物！」
「缪，缪送余礼物？Uu，缪，这麽说来⋯⋯」
「哎，向我也有？　fufu，是这真是高兴的惊喜」
接收礼物的秘书一边很圆眼高兴地领取了礼物。好像根据圣诞节这个活动，推察缪好像到处分配礼物。做着平时的疲劳象刮跑一样的，确实暖烘烘地做的表情。
另一方面，兰达尔，⋯⋯说着「缪为了给余礼物。为了余特意越过世界。Ha，难道，缪对余！？」等。
「那麽二人都要努力工作！圣诞老人要给其他的人们也分配礼物！」
「是，缪先生。礼物，谢谢」
秘书和缪平静地交换着离别的言词的话，脑袋发热象神魂颠倒一样的表情的兰达尔突然回过神。
「等、等一下，缪！」
「？」
「那、那个。如果可以⋯⋯不跟余度过今天吗？余也，想准备回礼的礼物！」
从秘书「你，能读空气吗。都说，给其他的人分配礼物，刚刚才说的吧」用视线的吐槽。少年陛下没注意到秘书的情况，拚命挽留缪。
一边染红脸颊，纷纷一边看缪Santa，这个那个一边搭话。
这个是，完全被弄散初恋的兰达尔，陷入恋爱困难的兰达尔。在被那家伙带来王宫玩的缪接触几次，年龄也接近，与其他的同年龄人不同，友好地接触的她，兰达尔的心被攻落了。
对那样的兰达尔的情况感到疑问的缪，即使不知道那个内心的感情，也察觉兰达尔打算留住自己的，露出莞然的微笑──
对看到耀眼地笑容而痴迷的兰达尔说了。
「兰达尔，眼神总是Ｈ的啊感觉真讨厌」
「！？」
Bishiri固定的在兰达尔，缪用笑容继续追击！
「爸爸说过。不行接近那样的男人。因此兰达尔，太接近不行！」
「喀哈」
兰达尔就算变成国王也无法成为成功的男人。看着按住胸口爬倒在地的陛下，被秘书送去同情的目光，缪一边说着「拜拜 喏」一边从窗跳了下去。
之後的王宫，收到可爱的圣诞老人的惊喜礼物感到喜悦的佣人们和士兵、骑士们的声音和，「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家伙（魔王）噢噢噢」迁怒的少年陛下的哭声回响着。
Zashu，伴随斩击的尖锐的声音，一体凶恶的妖魔被斩成两断。
「呼。这个就是最後一只吗？」
嘟哝着用手擦去从额上渗出的汗的青年──天之河光辉。几经波折，救助几个异世界的他，在现在依然作为一冒険者为了除去人们的威胁的工作而卖力。
「光辉先生，辛苦」
「这边也结束了，光辉」
幽深的森林中，推开杂草出现的，是光辉的队伍成员，异世界的原女神大人和原女王陛下。经过一些波折，现在是互相竞争光辉的女猎人。
「啊，二人也辛苦了。有没有受伤？」
「不要紧。女神的力量没有小到落後於这种程度的魔物」
「是原・女神，不过。而且，确实小的不是力量而是胸」
「嗄？要想变成软炭吗？女王（笑）」
「噢？做得到就试试阿，废女神」
一边象平时那样，夹住光辉互相角力的原・女神和原女王二人，光辉露出死鱼眼一点点开始保持距离。
然後，那个时候，光辉的气息感知发现高速接近的正体不明的存在。
（好快！？）
光辉张口要二人好好警戒的同时，那个从高空掉下来了。
伴随Zun的声音摇晃地面着陆的是，
「To，驯鹿？」
光辉忍不住惊呆了。
没错，驯鹿。有通红的鼻子。但，有三米的超巨大体长。
通红的鼻子的驯鹿先生，看了一眼惊呆的三人以後，张开了嘴巴。那里面有光辉见过的东西中特别有印象的凶恶物品⋯⋯
「为什麽会在这里！？」
叫着这样的事情，瞬间抱住二人从射线躲避开瞬间，Dopan这个耳熟的爆炸音和闪光进出，把从光辉们背後一边接近着的敌人吹飞了。
放下至今还在发呆的原女王陛下和原女神大人的光辉，脸颊一边痉挛一边眺望作为机械死神的驯鹿先生。然後，
「Merry～～ Christmas！」
「缪酱⋯⋯⋯是你吗」
光辉无力地垂下头，从驯鹿的脊上露出脸的缪Santa，轻轻地飞起，在空中三回旋华丽地落地了。
「在这样的地方，到底？那个是⋯⋯啊，今天是圣诞节阿」
「就是那样。今年一年，当个好孩子的勇者先生，从圣诞老人奖赏的礼物！」
「Ha，原来如此。⋯⋯坐着格林机枪登场的圣诞老人吗⋯⋯到底是，南云的女儿」
对嘟哝的光辉，缪「来！圣诞快乐！」交付了小包裹。缪也交付礼物给至今还发呆的原女神与原女王陛下。
「谢谢，缪。可以打开吗？」
「可以，不过，缪因为绕着世界跑特别忙。因此，要先走了喏」
缪骑上杀戮驯鹿先生──其实是里面──，说「再见，有勇者先生！希望明年能被好一点异世界招唤！」飞走了。
「不要做不吉利的祈祷的啊！」
光辉的絶叫空虚的回荡，一瞬间达到音速的恶魔驯鹿先生的身姿已经不见了。
大大地吐出叹气的光辉，小心地试着打开小礼物的包。虽然说了那种话，给自己赠送圣诞礼物还是让人露出开心的笑脸。
「嗯？这是⋯⋯戒指？」
从箱子出来了的是情侣戒指。被附在内的小纸用圆圆的字被写「订婚戒指！请交付给喜欢的人！」
光辉像被毒蛇盯上的青蛙流出讨厌的汗水。
「光辉先生，谢谢。发誓永远的戒指什麽的，我，很高兴」
「光辉？当然，会交给我？嗯？」
从两边，放出漆黑光环的原女王陛下和原女神先生笑着靠了过来。想保持距离打算发动缩地，不过，被二人同时Ga抓住肩膀。
「光辉先生」
「光辉！」
不幸的光辉两肩膀发出讨厌的声响。
光辉再次变成死鱼眼的状态，对明明准备了三份礼物，却赠送情侣对戒给光辉的小圣诞老人的从内心深处呼喊了。
「这个，魔王的的女儿能啊啊啊阿」
此後，不用说也知道在森林深处中响遍了情侣戒指争夺战的轰鸣。并且，因为胡乱破壊了自然环境，光辉到各处垂下头道歉。
英国国家保安局的局长室，
「Haa～～～」
吐出那样深～～深的叹气。对那声音作出了反应稍微抬起眉毛的是衣着冷彻声望极高的夏洛＝玛古达勒斯局长。
「Haa～～～～～～～」
「⋯⋯」
比起刚才更加深的叹气让局长室充满烦躁的空气。玛古达勒斯局长的额头开始浮现青筋。然後，更加叹气的追击。
「好郁闷」
「咿！？」
忽然生气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扔出切纸刀。忍不住发悲鸣声瞬间偏头闪开的叹息的源头──艾伦，切纸刀擦过他的脸旁，就那样为Pasun紮上背後的墙壁。
「等，干什麽阿，局长！」
「所以说，到底郁闷什麽，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说？」
玛古达勒斯局长对做为局长室烦躁气氛元凶的艾伦，放出比冬天的户外的空气都还冷的目光。
艾伦被那样的目光吓一边哆嗦一边说出理由。
「呀，但是，我也不是故意想叹气阿。局长，是今天圣诞夜吧？一般来说，是恋人们约会，或者为了预备明天的活动在卿卿我我，这样脸红心跳的情况，然後我在这样的地方从早上到晚上都在工作工作工作。明天也是工作！这是怎麽回事？」
「什麽怎麽回事，除了你以外也有众多在工作的职员阿」
「是那样，不过！但是，帕拉蒂桑，不是kyakkyaufufu普通地休息吗？与Abyss桑他们一起，非常开心不是吗！昨天，是已经戴着圣诞老人帽上班了！那个『明天，非常期待！』的气氛，我的心已经到界限⋯⋯」
「放心吧。帕拉蒂的圣诞老人帽，已经在她眼前送进碎纸机了」
「哦，不是那样，就算做那样的事我的空虚也完全不会缓和」
「反正，恋人什麽的你也没有所以说什麽都是徒劳。就不要妄想了。」
「呜呜，会对我和善的女性哪里都不在吗⋯⋯」
叹息的艾伦。那个声音回响了。
「没有那种事情！来，圣诞快乐！」
「噢噢！？」
「っ」
拔出枪与跳到玛古达勒斯原来位置的和艾伦，以及，喘不上气的玛古达勒斯。二人看向发出声音的方向，天花板──
「恭贺圣诞！夏洛奶奶还有艾伦！」
「缪⋯⋯」
「缪！？」
取下天花板的板子，露出脸的缪在在那里。姑且说一下，局长室的顶棚没有制作脱离用的结构。被用厚二公分的金属板防护。
其实，由於Abyss Gate卿的介绍和魔王一家见面的玛古达勒斯们。当然，知道缪的存在。只是，好像很喜欢玛古达勒斯的缪，从那个时候开始亲近称呼她为″夏洛奶奶"
尽管世界非常宽广，被准许称呼连恐怖主义者听到都会哭出来的国家保安局局长″奶奶"的只有缪吧。不但艾伦，以凡妮莎为首的全部的职员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不用说。甚至至今还是作为传说的超幼女在局内被谈论。
接着，看着在空中像猫一样地一边翻筋斗一边着陆的缪，玛古达勒斯和艾伦露出无法形容的表情。
从第一次为Abyss Gate卿和解决的【Berserker事件】後，有几个事件与缪有见面的机会那样。所以，对缪不是一般幼女事也是百般认同。
但是，普通的特工也侵入不会能的保安局，特别严重警备被做局长室容易易地侵入⋯⋯
「夏洛奶奶！圣诞快乐！对今年也满满地努力的奶奶，有圣诞老人的礼物！」
「你真是个小天使」
「局长！？」
玛古达勒斯，成为了普通的夏洛奶奶。局长室的警备？保安局的面子？在天使的笑容前都是小事。
对轻轻地微笑的玛古达勒斯，艾伦瞪大眼睛。差点昏倒。
玛古达勒斯打开礼物，那里有质朴的项链。
「那个，这是，只是戴上就能促进血液循环，减缓疲劳。希望夏洛奶奶永远健康！」
「只要有现在的言词，就还能战斗一百年。谢谢，缪」
「哦，局长。那已经，根本是怪物──」
钢笔Sukon地紮上艾伦的额头，。一边叫着「noooooo」，一边捂住血渗入的额头翻滚的艾伦。姑且，在命中前空手接白刃，只前头是紮进去，不过会痛就是会痛。
对那样流眼泪的艾伦，缪迈碎步快速接近，用小手抚摸艾伦的头。
「你是天使吗？」
「是圣诞老人」
由於被和善对待感动更加流眼泪的艾伦，缪是「来，艾伦。MerryChristmas！」递出了礼物。
被小学生扔掉称呼的时刻，就明白有缪心中的艾伦的位置在哪里，不过，虽然年幼但是来自女孩子的圣诞礼物，艾伦的泪腺终於溃堤了。
「Uu，如果你早十年出生的话，我絶对会幸福的」
「梦话等睡着再说喏」
感动中的艾伦年，华丽地略过辛辣的言词。
艾伦，一边流着滂沱的眼泪，一边接过薄的信封。虽然叫礼物，看起来是普通的信，感觉有点微妙，不过对於现在的艾伦没有关系。
并且，艾伦向在读进入中的信的时候，更加开始流出象瀑布一样的眼泪。
「这，这个，是真的吗？不恶作剧啦吗？」
「嗯。缪只是保管信。以後就看艾伦如何」
「咿，咿，咿──」
「咿？」
突然，玛古达勒斯的目光转向看起来难受痉挛的开始重复「咿」的艾伦的，缪偷偷地使之退避的瞬间，艾伦是「Yahoo────────在！！」一边发出呐喊一边跳起了。
就那样，像马上想升天那样，在局长室一蹦一跳。
「缪。那个信是什麽？」
「爸爸的原同学的姐姐。因为之前的事件只稍微一起行动时，对艾伦产生兴趣的样子」
「⋯⋯那还真是，相当⋯⋯持有相当新奇的感性的人」
给艾伦的礼物。那是来自某异世界召唤组的女孩子的联系方式的信。以前，Abyss Gate卿被卷进的事件中，稍微交往的她，随然只有一点时间，但是和艾伦在一起行动。
全年，都在为恋人叹息，其实精干的特工，总算春天也降临自己了，非常高兴。
「是啊，那样。夏洛奶奶，还有一个礼物」
「唉呀，什麽？」
对感到了疑问的玛古达勒斯，笑嘻嘻的缪交付了一张便笺。接过的玛古达勒斯看了看，便笺只记载了地址，更加感到疑问。
「缪，这个是？」
「那个，关着半死不活的恐怖主义者先生们的建筑物的地址！」
「哎？」
「是？」
禁不住眼睛变成点状的玛古达勒斯。而且，停住欢喜的舞的艾伦。
缪扛起白的袋的话，回到空孔的天花板正下面去回头了。
「恐怖主义者先生们，打算炸掉名人聚集的圣诞节的音乐会会场。所以，稍微教训了一下。圣诞节，如果奶奶不能回家就不好了呢！」
「啊。嗯，谢谢？」
「⋯⋯缪，酱」
对脸颊盛大地痉挛的玛古达勒斯和艾伦，缪「那麽，祝你们有个开心的圣诞节！」的向天花板跳起了。并且，下个瞬间，开孔的天花板什麽事也没有似的恢复原样。
在变得安静的局长室，艾伦说到。
「⋯⋯局长。姑且，看气氛装作没注意到，不过⋯⋯」
「什麽？」
「缪的圣诞老人衣服。是不是有奇怪斑点？完全，像是溅到红的液体」
「把⋯⋯人员派到这个地址。马上。救护车也一起出动」
「Yes Sir。⋯⋯从什麽时候开始，圣诞老人的红，变成溅到的血的红色了」
「⋯⋯从魔王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开始吧」
留下一点点的血的气味。圣诞节的圣诞老人说不定对血感到饥渴⋯⋯
「Fuu。总算想办法给全体人员分配完了。圣诞老人真辛苦呢」
返回家门的缪，大大地伸了个懒腰一边嘟哝了。太阳已经下山，从南云家漂来好的香气。
如字面说的那样，全世界移动分配礼物给和南云家交往的人们。虽然有用门来移动，但是对年幼的缪还是相当的重劳动。
但是，这个是，非常喜欢的爸爸的部下（朋友们）不过为了作为女儿的自己不断牵起的关联，需要事。不像家族一样地有大的力量的缘故，如果不请谁帮助无力，不过对缘故，对自己能，只是传达只是全体重要，非常喜欢的。
并且，对在最後的时候，最重要的人们，缪做自己能的做最大的事。
因为想要制作惊喜，对爸爸这个那个欺骗了。不过。⋯⋯知道情况的月姐姐们，相信一定很好地说明让心情重新振作。
打开门口的门的时候，像与Dottanbattan哪里的魔王惊慌一样地听见跑来的声音。忽然发出新奇的笑声。缪，积蓄的感情溢出那样，做深呼吸，
「我回来了＆圣诞快乐！要送很棒的礼物给大家！喏！」
不用说，对南云家来说最棒的礼物，是小圣诞老人大的爱情。


◎022　提奥编　小孩子所能做的……
没有藉口。
大家可以先对白米呢，毒舌一番了。
而且呢，今天能优先使用爆笑整人游戏。（注：ガキ使，这是日本１９８９年到目前还在放送的长寿深夜整人节目，全名是ダウンタウンのガキの使いやあらへんで！。而放在对话中就是取其义，节目在U2上面有可以自行前往观赏）
结论→写不完。
因此，还要再写一话哦。
从阴暗的天空中邪竜赫尔姆特显露身影了。
身长轻易地就超过一百米，拥有像是能将吸收掉光线的黑鳞，以及如垂墨般黑和纵向裂开的绯色竜眼。还被几道黑色的龙卷风包围起来，在狂风肆虐下如涌现出来一样的黑雾就将他的四周覆盖住，而使整个轮廓显得不明确。
但是光是待在那里，气氛就有让人如同是死亡的错觉。呼吸困难，手脚发抖就不用说了，仿佛自己这个自我被灌入黑色墨水一样使意识遭到抹除。
（啊啊，这样，不行⋯⋯）
自己的牙齿颤抖地在发出声音。在脑海的一角意识到它的同时，罗瑟在心里嘟哝了。
堕落──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理解了。
那确实是『堕落的存在』。单单在那边就会伤害到生者，或是将人逼入到灭絶。要说服呢，还是要战斗呢，在那样的概念的范畴之外就不存在『消灭』以外的选项。这跟过去，发生过怎样的事都没有关系。
那，正是『不共戴天之仇』
并不是赌上彼此信义的战斗。只是，必须讨伐。如果，在今後的未来活下去的话。
即使如此清楚也⋯⋯
（赢⋯⋯不了。创造出这种⋯⋯这样的⋯⋯存在⋯⋯是人类的罪业⋯⋯啊）
──没有未来了。
罗瑟的心在气馁。即使明白他是必须讨伐的存在，但却看不到未来。存在於眼前的，过度深沉的憎恶、絶望，以及被感受到的强大力量吞没⋯⋯
「嘎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っ」
咆哮轰然开来了。是能将乌云吹开，满溢出雄壮霸气的呐喊。足以将侵蚀人们的恐惧吹飞。同时，银白之光如极光般覆盖住整座都市。
希望就在这里。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见死不救。
虽然世界都染成黑色，但取回被照亮起来如灯火般的光明了。人们从恐惧的枷锁下被解放开来在仰望着天空。纵使没有言语，王的咆哮仍在传达他的意志⋯
「克怀、贝尔⋯⋯」
『伙伴，振作点。仆们，是王啊』
【真竜泪泉】，并没有能够促进精神成长的力量。即使身体长大了，心灵还是很年幼。但是，克怀贝尔是王。即使年幼，也确确实实是守护并引导人民的王。
是感受到坚定的力量了吧。传来些微的颤抖。但是，其眼神，没办法在一瞬间移过去面对在威胁民众的敌人身上。
伙伴的话语，及那雄姿，一下子就使罗瑟恢复自我。
「克怀贝尔。打得倒吗？」
『打得倒哦。絶对。罗瑟你去将大家集合起来。范围太广是保护不了的』
「⋯⋯我明白了。一个都不嫌多会让他们到王宫避难的。在王宫的话也能够展开强力的障壁。就不用担心了」
『我明白了』
轻轻地，随竜翼产生出来的风抚过罗瑟的脸颊。罗瑟也同样，轻轻地在摸摸克怀贝尔的背。已经无须多说什麽了。
没有犹豫，罗瑟就从克怀贝尔的背上跳下来。随即银白色的光芒就裹住罗瑟，让她降落在王宫的正门前。
在地上和空中，罗瑟和克怀贝尔背贴着背。女王对着人民，王竜对着敌人，静静地令眼神看过去。
「守护吧，伙伴！」
『保护吧，伙伴！』
一个振翅。一发咆哮。王竜克怀贝尔──出征！
全身裹上极光，一直线往黑色的风暴，世界的絶望飞翔而去！
『请注意，王国的人民哟！克瓦伊连的人们哟！请不要区分敌我，到王宫这边来集合！请与隔壁的人相互照应，到我这个守护之地来！』
在罗瑟的话语下人们的意识清醒过来。覆盖整座都市的极光，光这样就会削弱克怀贝尔的力量。在保护人们的同时，或多或少要为了替克怀贝尔注入战斗的力量，就只能尽可能去缩小守护的范围。
在王宫，作为必然的就会有设置型的障壁装置。即使没有克怀贝尔的力量，也能在黑雨下保护好民众的。
原竜王国的人们，因自己的恐惧而畏缩终而打算要去顺从被喝斥般的女王的话语。但是，途中，在罗瑟的话语之中有要拯救克瓦伊连的人们而不由得都停下动作了。
那点就连被逮捕起来的克瓦伊连的人们也是一样。都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在看着罗瑟。
面对那样的他们，罗瑟，再次高声起来了。
『你们都明白吧？那个存在，跟亚文斯特或克瓦伊连都无关。只因为我们是人类，不，活着这样而已他就要将其他人都消灭。现在不是我们人类相互争执的时候！一个人都不嫌多，都必须要活下来！』
咆哮响彻开来了。在乌云蔓延开来的世界闪过极光。闪电如在涂销一样发出强烈的光芒。
激烈战斗的声音在世界响彻开来，即使如此在有如陷入寂静的感觉下的王宫广场上，罗瑟的，身为亚文斯特竜王国女王的决心之言回荡开来了。
『为了未来！』
忽然，在黑雨倾注而下之下极光舖盖而来。在守护自己的守护之光下⋯⋯
「陛下。在养殖场工作的人们──找不到那群亚文斯特人们在广场上。在东边东兵营内有辆大型拖车。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去接他们！」
说出这样话来的人，是克瓦伊连的士兵。养殖场的竜群有受到克怀贝尔的加护，即使在黑雨中也能抵挡。
因此，养殖场只展开最低限度的障壁。前往养殖场的路上得淋雨。拖车因为被打造的很坚固即使在黑雨中虽说是承受的了，当然，对生命的危险却是不小。
克瓦伊连的士兵的表情，正是有了必死的觉悟。对他的话表示赞同的，有克瓦伊连一部分的士兵和民众，但陆陆续续更还有亚文斯特的民众来建议分配他们去危险地带，是前来寻求那项救助的许可的。
罗瑟一一注视着他们，一拍後，就强而有力地点头了。
「一切，就交给你们了。将所有的生命都带来这里！」
「っ，是」
收到罗瑟的视线，亚文斯特的士兵在浮现出感到些许困扰的笑容同时就解开克瓦伊连士兵们的拘束。惊讶地在注视自己手上的拘束被解开士兵们，在下个瞬间，忽然就用力一个回应接着就跑出去了。
『克莱茵，有听到吧？无须区分敌我，请尽可能派出小型艇让延外周边地区的人们可以去避难！』
『全权了解。已经扣押下来的车辆也投入到救助活动中。之後，如果能让王宫的障壁作动起来的话⋯⋯那些派遣出去的地上部队无论如何就只能等⋯⋯』
『⋯⋯如果爷在的话』
如果萨巴斯在的话，就能让王宫的障壁启动了吧。就连进到王宫内的部队也是，现在或许都要仰赖克瓦伊连的士兵们的帮忙。但是⋯⋯
陆续有人们往王宫集中过来。腰腿无力的人，因为受伤或生病而不能动的人，都在其他人的搀扶下拚命地逃过来。但是，离王宫有段距离的人们，最终能顺利在克怀贝尔的障壁消失之前到达王宫吗。
然而，就在这时候，极光的帘幕产生激烈的摇晃了。
『克怀贝尔ッ』
克怀贝尔并没有回答。是没有那种余裕吧。而且，极光的摇晃，开始明灭起来。
罗瑟浮现出焦燥了。然後，像是查觉到一样，
「っ，障壁！？」
并不是障壁溃散才大叫的。反而是，层层叠叠一样，以王宫为中心展开银白色的障壁。收到来自克莱茵『不是镇压部队！』的报告。的确是王宫的某人作动起来的而不是镇压部队所为。
并且，也有好几架战斗机从舰队的机坪起飞升空。他们沿着外缘处顺时针滞空并将所有的能源都投入在障壁上立刻在屋顶形成开来了。到底无法覆盖住所有的范围，不过，成功开出一条直通王宫的道路。
控制并采取那项行动的，很明显是克瓦伊连方面的某个人所下达的指示。
「到底是谁⋯⋯」
『呼嗯，避难路线好像有赶上的样子』
面对在嘀咕的罗瑟，通过通信机传来声音了。是相当沉着的声音。是听惯且是重要之人的声音。他是，
『爷！？』
『是的，罗瑟大人。正是爷爷』
没错，在通信机对面的就是应该置身死地名为萨巴斯蒂安的那个人！
『你平安无事啊！？』
『嗯，总算是。其他剩下的近卫们也都平安喔』
面对难以置信的事，爷果然是人外之类的⋯⋯，对罗瑟来说感受到一股超越喜悦的战栗了。像是察觉那样的她的心情，萨巴斯用交杂着苦笑的声音回话了。
『详细情况以後再慢慢交代。比起那件事现在得快点进行避难』
『说、说的没错。王宫的障壁和战斗机的障壁是爷你弄的吗？』
『是的。正确来说是抓到克瓦伊连王的亲信，稍微聊了一会儿就变手下──咳哼，对方就成为协助者了』
『你说谎。这个老头子是鬼。对我可是那──啊～～～』
刚才，好像有听到某种悲痛的声音⋯⋯⋯在罗瑟打算要反问前，当萨巴斯说出『赛勒斯君。别在自找苦吃了』这样的话语同时，听见短促的悲鸣了⋯⋯
『罗瑟大人。您刚才的演说很精彩。赛勒斯君也被陛的话给感化了，很快就愿意全力协助了喔。障壁控制的其他方面，火炮管制现在也都掌握在手中了。马上就会去支援克怀贝尔大人』
『啊，好的』
萨巴斯蒂安──太过优秀过了。罗瑟不禁就口齿不清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
「嘎啊！！！」
在吐露出痛苦的鸣叫声的同时，惊人的冲击声就奔窜开来了。仔细看，距离王宫有段距离远的之处的一座塔剧烈地倾斜从底部扬起尘土。那座塔倾斜的更为剧烈就这麽一口气倒塌了。
『克怀贝尔』
不用看就很清楚。那声悲鸣就是克怀贝尔发出来的。而且被能使塔倒塌的冲击击中而吹飞出去的也是克怀贝尔。对於罗瑟的呼喊没有发出回答的声音。
『希望，并不存在』
代替他回答的，是不变的毫无抑扬顿挫，只是让负面情感蒸腾起来的声音。视线望过去时，王宫的背後──凝聚一身漆黑瘴气的赫尔姆特正好就在养殖场的正上方。
每次拍动翅膀黑色的瘴气便会蔓延开来，接着会像是漩涡一样贴住身躯。让人感觉年性很强的黑色竜麟能不反射一切的光亮而吞没掉。
赫尔姆特的颚门大大地张开来了。面对他的嘴边在一瞬间收束起非比寻常的能量时，使罗瑟她们的背都不寒而栗了。
『才不会让你得逞的！』
划开扬起来的粉尘，往天空延伸过去的一条极光打在赫尔姆特的侧腹上。冲击使得赫尔姆特的身体产生倾斜，下个瞬间被发射出去的吐息像是掠过一样从都市的上方穿过去了。
随即，吐息便打在外缘部的大地上，与像是悲鸣般的轰鸣声一起整座浮岛剧烈地在震动着。在可以匹敌大地震的震动使站不稳的人们陆续发出悲鸣倒下来情况中，被赫尔姆特的吐息直接命中的外缘部的一部份便整个崩落掉。
对此连战栗的时间都没有，赫尔姆特那混浊的竜眼便往下方移动过去。光是这样，凝聚起来的瘴气就如有了实体一样结晶化──部，是使周遭的雨水凝结起来。有如信手拈来的枪一样，凶恶地变成暴雨往地面上倾注而下了。
相对的克怀贝尔，创造出往天空升起的流星群。成群的极光弹，虽然迎击了会将黑色的结晶错看成黑雨之枪而产生抵销了，但随着感觉如同无限般被射出去极光弹渐渐地追赶不上了。
『对空火炮管制全部解除！迎击！』
在萨巴斯的命令下位於王宫各处的柱子和外墙、庭院或屋顶的对空兵器就喷出火光来了。在几十发中就有一发的比例被夹带的曳光弹划破天空添上色彩。大口径的它们很出色，破壊掉克怀贝尔应付不来的黑雨之枪了。
『眷属的各位。来救朋友吧！』
挣得一丝的余裕，克怀贝尔呼喊了起来。受到王之加护竜群一齐往都市散布开来。为的就是要拯救朋友──来不及去避难的人们。
『补给终於结束了。战斗机部队，现在起回归战线！』
『亚贝利亚，出发罗！』
『罗瑟莉亚也ＯＫ了。支援克怀贝尔大人！』
和守护舰队一战几乎耗光所有武装的亚文斯特的主战力返回到战场上。鲍维德所选出来的精鋭中的精鋭们都飞向天空，亚贝利亚和罗瑟莉亚也都完成补给和最低限度的修补後便将朝向赫尔姆特。
『这里是希格斯队。合成音波搭载搭载机编组好了。会加入到亚文斯特空战机部队的指挥体系内。虽然要联手很困难，请示情况下达指示！』
『这里是发射管制室。港湾的火炮管制在制御范围内。我们会掩护的！』
克瓦伊连的空战部队往鲍维德他们的方向飞去。除了展开障壁中的战斗机部队除外，立刻就对可以进行音波攻击的机体网罗起来编组成部队了。领队是谁呢，正好就是直到刚才为止都宛如另个人的家伙。
同时，被设置在军港一带的对空兵器，都一齐将炮塔对准赫尔姆特。
──不分敌我，所有人都为了明天而活下来携手合作了
『⋯⋯一群害虫』
第一次，赫尔姆特的声音显露出情感了。虽然只有一点点，但确实蕴含『不快』吧。
『死吧』
赫尔姆特的吐息，再次被放出去。
面对射线飞起来的克怀贝尔介入进去了。放出相同的吐息。漆黑和极光在王宫的上空产生冲撞，光余波就使王宫的障壁激烈地拉开一道道的波纹。
『唔，呜呜唔』
克怀贝尔吐露出痛苦的声音。极光开始渐渐地被推回来。货真价实，在作为成竜的全力上输给赫尔姆特了。
『合成音波，发动！！』
『亚贝利亚、罗瑟莉亚，将主炮配合好！』
克瓦伊连的战斗机部队一边在闪躲黑雨之枪一边将弱化音波往赫尔姆特发射过去了。同时，亚贝利亚号和罗瑟莉亚号也发射出主炮。二道闪光，和克怀贝尔的吐息整合起来像是三叉戟一样ク往赫尔姆特袭击过去。
但是，
轰隆
黑色瘴气爆发开来了。在这样的错觉下膨胀起来形成漩涡的瘴气将音波，以及飞空船的主炮全都遭到吹飞。并且，一口气膨胀起来的赫尔姆特的吐息将极光给吞没了。
『怎麽可能，还有留一手！？』
克怀贝尔，立刻就展开自己所能产生出来的最强威力的障壁。在身体前方展开来的极光障壁在遭受吐息的直击下发出了悲鸣。克怀贝尔没办法停留在空中而被往地面上推过去了。
『後面是空的』
『集中炮火！』
鲍维德和萨巴斯进行着怒涛般的攻击。数量众多的往赫尔姆特杀过来。
但是，
『什。搞毛啊！』
『能操控天气⋯⋯正如传说那样』
天空落下无数的龙卷风。描绘出螺旋浆飞过来的飞弹卷起粉碎。在到达目标前，所有的飞弹都在龙卷风中盛开出一朵朵的爆炎之花了。
『唔。罗、罗瑟。大家，从王宫那边⋯⋯逃走』
『克怀贝尔！？』
『泉水的力量，已经』
在【真竜泪泉】所积蓄起来的王竜之力用尽了。克怀贝尔断断续续的言语传来力量已经来到极限。在抵御赫尔姆特的吐息下，注入到障壁内的力量已经超过极限。如同从空洞里面一桶桶在流失出去的水，在减少克怀贝尔的力量。
覆盖住都市的极光帘幕已经消失。确确实实，来到极限⋯⋯
『克怀贝尔大人！请收下！』
被打败。任谁都会那麽想的下个瞬间，一发飞弹就朝克怀贝尔奔驰过去了。居然是自己人所做的攻击，但是，克怀贝尔没有动摇。倒不如说，高兴四的让眼睛在闪闪光发。
这点罗瑟也是一样。
因为，那个声音是，
『夏恩。你平安啊！？』
『是的，陛下。其他人也都平安。到底以为会死，但那道红光──不，晚点再说吧。话说回来，已经立刻准备好装满泉水的飞弹了。即使只能淋在克怀贝尔大人的身上估计也是有效果的，没错吧！？』
确实像是在昭示一样，克怀贝尔那减弱下来力量在恢复中。障壁取回了光芒被推压的身体回到制空状态。而且，恢复过来的力量就这麽放出极光吐息。消灭掉几道龙卷风的吐息，就这麽往赫尔姆特直击过了。
并且，由鲍维德所率领的克兰克斯队用神奇的动作钻过消失掉的龙卷风的路线发射出飞弹。它们全部，都打中赫尔姆特的脸部附近撒开盛大的爆炎和冲击了。
『你的絶望，仆不了解。在一切都结束後才出生的仆，是无法想像出全貌的。但是，只因为你，是仆的兄弟。仆只知道仆必须要去做个了断！』
克怀贝尔凝聚起极光的同时突进过去了。
世界在只会有一头王竜。虽然有非常多如同家人般的人，但有血缘的兄弟却是眼前那个堕落的存在。面对生来第一次见到面的哥哥，要用这双手杀掉进而发出悲鸣般的咆哮。
赫尔姆特，那双像是什麽东西都看不见般混浊的竜眼捕捉到克怀贝尔了。没有回答。是已经没有多高的智能了呢。还是觉得没有必要而抛弃了呢。
不在意地，克怀贝尔用裹上极光的身体全力往哥哥的身体冲撞过去了。
彼此的竜麟在奏响冲击声下，激烈的摩擦让火花四散开来。
赫尔姆特的身体被从王宫的方向拉离开来。克怀贝尔，就这麽往赫尔姆特的脖子咬过了。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惊人的冲击波袭向克怀贝尔了。仅只如此，裹上的极光就被吹开，克怀贝尔自己也有如全身麻痹一样在品味冲击而被吹飞出去。
克怀贝尔产生无数的极光弹，一边发射它们的同时，这次反覆交替挥舞出竜爪了。
『嘎瓦！？』
竜爪没有掠中。克怀贝尔在空中遨游的瞬间，赫尔姆特的尾巴像反击一样往脸部扫过来了。
虽然在空中做出一个翻滚，克怀贝尔虽然乱射出极光弹来，但却是被赫尔姆特放出来数倍之多的黑雨之枪给消灭，好几把枪还将竜麟打碎了。刺中的黑雨之枪，开始发挥出单纯能让肉体壊死的效果。
在更加剧痛下克怀贝尔不禁就发出悲鸣，但还是放出吐息将它们给吞没。极光的光芒，被赫尔姆特的咆哮产生的冲击波给湮灭了。
『克怀贝尔大人』
『主炮──』
战斗机机部队、飞空船罗瑟莉亚和亚贝利亚，以及操控地面上的对空兵器的人们，都在想办法打算去帮忙克怀贝尔，但是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邪竜再次发出咆哮了。但是，这次情况稍微不同。在发出咆哮的同时，裹在他身上的瘴气变成波纹往战场上扩散开来。其效果很巨大。
『啊⋯⋯』
『っ』
听到的是，那种不成声的悲鸣。战斗机，宛如失去控制一样坠落下来。飞空船的动也变的很单纯没有要发射主炮的迹象，就连对空兵器也沉默了。
『克怀、贝尔⋯⋯包住，大家⋯⋯』
很痛苦，罗瑟发出发生了什麽事的声音要让他知道。
王竜，是给予人民加护的存在。那麽，堕落的王竜给予的又是什麽呢？
事絶望。恐怖。能剥夺意志的虚无。
银白之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都裹上了黑色的瘴气。任谁都因身体无力而弯下膝盖。彷佛，像是在祈求邪竜赫尔姆特的原谅一样。
『大家』
『毁灭一切』
克怀贝尔急忙要给予加护的力量，但赫尔姆特是不会允许的。无数的黑雨之枪往克怀贝尔的身体倾注而下，击碎竜麟还将肉体贯穿开来。
能做的，就只有在坠毁的咫尺想办法让战斗机部队迫降而已。当然，分散意识的克怀贝尔本身的防御就变的很薄弱，使得身体长出好几把枪了。
忍住倾吐出来的悲鸣从全身放出极光来消灭枪。
克怀贝尔一边发出咆哮一边猛冲而去。虽然挥出爪子，但一瞬间就被躲开头顶还遭受到往下敲的一击。
既然如此，便佯装要冲撞却在激烈冲撞前反转，以同样的尾巴展开一击，但还是被轻松地闪躲开来接着就被斜向挥落的爪子撕裂胸口。
放出极光弹。数倍的黑雨之枪就会袭击而来。
放出吐息。会被数被威力回敬。
爪子也好獠牙也好，就连尾巴的一击，所有攻势都会变成反击招呼过来。
裹上极光的冲撞，向是显露出层次上的差距一样，已经连避开都不需要了。
『兹⋯⋯啊⋯⋯嘎噜⋯⋯』
正是满身疮痍。
即便得到成竜之力，就算赫尔姆特失去理智，明显的经验差距却将克怀贝尔逼入到絶境里。出生才几年的幼竜，是敌不过活了几百年又善战的王竜。
彷佛，就如同闹别扭的孩子，在受到大人摆布一样。
赫尔姆特的视线，像是失去兴趣一样从克怀贝尔的身上移开来。其视线的前方换成了王宫。那里聚集着许多的人们。
『不可以』
『让世界充满絶望。在没有光的世界里得到平静』
赫尔姆特的吐息被放出去了。
带着褴褛的身体，克怀贝尔挤身进射线内。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既不是悲鸣也不是咆啸而是进出惨叫。障壁消失飞散开来，克怀贝尔以肉身作为民众的吨。拚命在抵抗，总算是让威力减弱下来但没能彻底底挡下来而被吹飞了。
王宫的一角，遭到背部一撞让建筑物的一部份崩落下来。埋在瓦砾中，反覆在短促呼吸着的克怀贝尔模样看起来很凄惨。胸部没有一处是无恙，满是会令人想要将视线别开来的烧伤。竜鳞，要找出没事的地方都很困难。
「克怀贝尔。克酱！！」
在染上黑色瘴气的同时罗瑟还是赶过来，往一半被埋在瓦砾中的克怀贝尔扑过去了。拚命地在搬开瓦砾。
死之气息从天上降下来了。
「邪竜，赫尔姆特」
像是不把罗瑟的呐喊放在眼里一样，赫尔姆特将颚门打开来。打算破壊掉一切的光が眨眼睛就被收束起来。
喀啦地瓦砾发出崩落的声音了。同时进出来极光形成好几重的障壁。
「克酱！」
『仆、没事。絶对、会⋯⋯守护好的』
像是被压缩起来的瘴气而有着恐怖感的嘿，化成一道闪光进射出去了。克怀贝尔所展开的极光障壁，很完美地，将那死之具现给承受下来。
噗咻就如所听到的那样，血花盛大第飞散开来。四只脚紧抓着地面，拚命在维持障壁的克怀贝尔叉开着脚用力在撑住，全身负伤的地方都在喷血出来。
罗瑟语塞着。自己在为无能为力感到懊悔、憎恨，只能往伙伴的身边靠近过去。
『没用』
听建赫尔姆特那冰冷的声音了。
『仆，不这麽认为』
几枚障壁被消灭。克怀贝尔的全身进出极光的同时，彷佛在燃烧灵魂一样咆哮着。
『絶望吧』
『王，是絶对不会絶望的』
又一枚障壁，碎散开来。
『放弃吧』
『约定，是不能违背的。使命，是不能舍弃的』
和伙伴约好了。那是作为王的誓约。
『毁灭』
『会活下来的哦。赌上性命。仆们──』
终於连最後的障壁都在发出吱咯般的声音了。劈哩劈哩地产生出裂痕。
但是，克怀贝尔的竜眼没有染上放弃的颜色。很清楚这样下去会死。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誓言是不能背叛的！
所以，至少要咆哮。向世界，向形成人类罪业的邪竜，
『仆要超越你，像今後的未来前进！！！！』
障壁碎裂──
『不错的咆哮。给予那高洁灵魂祝福』
听见声音了。很温暖，让人感受到母性的温柔声音。
『孩子。用力量去对抗上位的对手是不行的哦。你看，这样做就偏移开来了呐』
『诶？啊⋯⋯』
漆黑的光芒覆盖住克怀贝尔。不是赫尔姆特那种的黑。可以说，是会让人联想到夜空那番壮丽的黑。纵使妨碍到克怀贝尔的极光，却是没有整个覆盖掉。以如调和般的黑银光辉来显示祝福。
是它的效果吧。在克怀贝尔的脑海里，在流入着『力量的使用法』的影像。克怀贝尔有如被导引一样，透过影像在操控最後的障壁。
一瞬间，极光障壁就产生剧烈的漩涡，同时被赋予角度。漩涡状的极光直接命中赫尔姆特的吐息将前端吹散开来，并且还顺势将其往什麽都没有的上空偏移开来。
吐息被中断了。像是感受到介入者的存在一样，赫尔姆特让视线往遥远的彼方看过去。
『喏，这样不就好了吗孩子。这里是战场吧？吐息呐！』
『呼！？是』
看不见身影，但脑海里却是浮现出那个人的话语，虽然不明究理但克怀贝尔立刻就照办了。朝在东张西望的赫尔姆特放出极光吐息。
『很好，飞起来呐。往上再往上，到达高於赫尔姆特的位置！对空战来说，要记住下方可是很不利的哦』
无视身体的疼痛，克怀贝尔起飞了。虽然是一边维持吐息一边在往遥远的上空飞起来。
赫尔姆特，只觉得很恼人便以咆哮吹飞了。然後，就往克怀贝尔放出吐息。
『让自己意识到重力吧。抚动翅膀抓住风。如果是统治天空的一族，只靠自己的力量就能飞了。在那里的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强的伙伴呐』
『去意识重力。抓住风。自然才是仆们的伙伴』
流入进来的影像。面对迫近而来的吐息一直线往下降的同时，仅靠动起来的翅膀就抓住风势改变起流向来。光是这麽做克怀贝尔的身体如同荒唐般地描绘出螺旋，如掠过背部似的避开吐息了。
宛如是克怀贝尔自己所使出来的反击一样就用猛烈的动能集中吐息的侧边使其往下落去。
『要预判呐。孩子你的速度、体格、视线的移动，会使那家伙有何反应？对此进行着手呐』
『预判。仆的攻击，该往那边挥？』
浮现在脑海里的是，直到刚才的动作改编。虽然动作被滑顺地避开来了，但却像幻觉一样和现实世界的赫尔姆特重叠在一起。克怀贝尔，动作开始配合起幻象的赫尔姆特，抢先挥出爪子了。
『兹⋯⋯』
没有减速克怀贝尔的爪子就这麽划过，使得赫尔姆特那碎掉竜鳞染血了。就如影像所显示的那样改变翅膀的角度时，在产生强烈的离心力的同时方向也会剧烈产生改变。
这时，赫尔姆特射出无数的黑雨之枪。
『判读出射线呐。不去庇护背後的谁似的四处移动也很重要。必要时，要往必要之地过去，准确衡量出轻重缓急。突击也好、自我牺牲的盾职也好，都不能盲目地去使用哦』
紧急回旋後就明白，要对做出攻击後露出间隙来的赫尔姆特进行攻击。回旋之後的克怀贝尔身後什麽都没有。如果没有必要去庇护的话，就用几发极光弹去应付虚空之雨。
『战斗方法』陆续传达而来。在和直到刚才为止，被击中就从正面来防御，攻击的时机都是一直线的笨拙战法让人有全然相异感的动作下，赫尔姆特的伤势一个，又一个地在增加起来。
如比例般，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赫尔姆特在显露出焦躁了。
龙卷风像是在挡住去路一样落了下来，但克怀贝尔却是利用那股漩涡的风势轻盈地就往天空飞舞上来。逐渐被洗练起来的飞行技术，终於使得黑雨之枪无法钻过极光弹的地步。
赫尔姆特的视线，从克怀贝尔身上移开来再次看向王宫。因为他知道，如果往那边攻击克怀贝尔是不可能庇护的了的。
『孩子，你知道吗？就告诉他在战场上将视线从敌人身上移开会有什麽代价呐』
『是、是的，母亲！』
『喔、噢⋯⋯第、第一次被称做母亲⋯⋯』
总觉得声音在动摇一样，但无意识下不禁就那麽称呼起来的克怀贝尔已经集中好状态。只是，被收束起来的极光，和刚才为止稍有不同。
叩咚一声被放出去的极光吐息让大气产生出震动。不被打中就不会产生沉重伤害就已经得到实证几乎就快将无视给说出来的赫尔姆特，打算朝王宫放出吐息──
『──兹、咿！？嘎啊！？』
极光贯穿赫尔姆特的胸部了。很细，被压缩到极限，并且吐息为了增加贯穿力而加入螺旋运动了。克怀贝尔就这麽扫动起吐息。
虽然立刻扭动身体避开被分成两半的赫尔姆特胸部到肩部彻底被撕裂开来。呈现出一只手垂挂着，只靠着一点点的肉连起来的状态。
赫尔姆特显露出憎恶将视线转向克怀贝尔，
『嘎瓦！！』
『兹』
睁大着眼睛看着已经迫在眼前的克怀贝尔的颚门。克怀贝尔一边放出贯穿特化的吐息一边在接近。失去平衡的赫尔姆特没有余力去闪躲它，使得他单边的翅膀被克怀贝尔的颚门给咬了。
克怀贝尔，就这麽在空中绕起圈来像是在拧断一样将翅膀给撕裂掉了。
这次，换成赫尔姆特的惨叫响彻开来。克怀贝尔配合旋转运动所产生出来的足够离心力用尾巴放出一击，在惨叫的赫尔姆特就被往地面打落而去了。
『连击的不错。来吧，孩子。让精神敏锐起来吧。吐息的威力不是只倚赖能量就好。要将内心坚定起来。不受动摇的意志，和觉悟，会使竜的咆哮变得更强！』
『是的，母亲。⋯⋯结束吧，兄弟』
极光照亮了世界。力量的练度是可以想像的。因为从被温柔地在导引着的存在那边继承下来了。
大大地将头往後一仰克怀贝尔的胸部鼓起来变大，而赫尔姆特则是在地面上仰望天空。寄宿着钢铁般意志的竜眼，和絶望与憎恶的竜眼产生交会。
随即，应该说是天空的制裁吧，一道极光就往地面刺过去了。浮岛发生剧烈的震动，将赫尔姆特包覆起来。
世界被极光的光芒照亮了。
贯穿浮岛的极光还将云海打出一个大洞往下界扎过去。
然後⋯⋯
极光便消失在虚空中。之後什麽都没有留下。
摇摇晃晃无力第在非着的克怀贝尔，身体一边逐渐在变小一边回到罗瑟的所在地。
「克酱！」
『罗瑟』
就在到达罗瑟那边时，克怀贝尔就已经变回到原来的大小。罗瑟就将那样的克怀贝尔紧紧地抱在胸口。
「好厉害。太帅了。你，无疑是最强的王！是竜王国的骄傲哦」
面对蹭着脸的同时还流下眼泪的罗瑟，克怀贝尔也同样像是在撒娇一样将脸颊贴过去了。然後，就一边听着人们便边喧哗地在发出欢呼声边跑过来的声音同时相互在注视，彼此都投以彼此一个开心的笑容。
「做的好，伙伴」
『我们做到了，伙伴！』
二人都有着不认为会是王族该有的满身伤痕。但是，对跑过来的人们来说，他们毫无疑问就是王了。面对依偎在一起的一人和一只的王，竜王国的人们不由得都流下了眼泪。
罗瑟和克怀贝尔往聚集而来的人们回头一看。
然後，
进出闪光。
如同天空的制裁，对准二人而来。
「啊」
『罗瑟』
罗瑟愣住了。克怀贝尔只能呼喊她的名字。死亡照亮二人，死神的鎌刀被挥下来。
「连乌云都没有消散就疏忽大意⋯⋯大大地扣分了哦。孩子」
面对头顶上的极大黑色闪光，不知不觉，穿着日洋合璧衣赏的美女──缇奥就举起单手在那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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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缇奥高举起来的单手前方有着漩涡状很漂亮的漆黑障壁。那面障壁挡下从天空坠落下来的极大闪光。
虽说威力已有减弱了，但具有足以与刚才克怀贝尔相匹敌的威力让缇奥的马上就产生出裂痕，然而感觉在一瞬间的闪耀之後又向什麽都发生一样被修复了。是再生魔法将障壁复原的。在神代魔法这种犯规的魔法面前，天罚的一击是行不通的。
「缇奥大人！」
『母亲！』
「唔、唔嗯。孩子哟，非常自然地就称呼母亲了呐。啊～呜～，总觉得相当令人难为情啊～」
缇奥小姐在扭扭捏捏着。对不知道母亲的克怀贝尔来说，给予极大、温柔教导的缇奥，正是自己想像中母亲该有的形象。因此，在无意识层次上就那麽称呼了，但面对缇奥的态度事到如今才注意到自己的称呼方式而同样开始扭扭捏捏了。
姑且，还处在现在进行式下轻易地就能将一般人消灭掉的死之闪光倾注而下当中，但⋯⋯严肃先生好像已经去休息了。
严肃哟，快回来！这虽说是不可能的，但闪光消失的同时出现变化了。
在什麽都没有空中瘴气聚集起来了。
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瘴气密度逐渐增加而形成形体。没错，是竜形。赫尔姆特的模样！
『怎麽会⋯⋯』
「赫尔姆特⋯⋯有说他是不死身吗？」
罗瑟和克怀贝尔呆然地在注视，从瘴气中完全复活的赫尔姆特。
「唔嗯，说到底不可能是不死身吧。恐怕，那也是那家伙的力量本质所衍伸出来的技能之一」
话题内容是絶望的同时面对以泰然的模样在分析的缇奥，总算使二人从怅然若失下恢复了。
然後，克怀贝尔在浮现出焦躁的同时打算往【真竜泪泉】飞去，但是勉强所带来的代价吧，在侵袭全身的剧痛下掉落在罗瑟的手臂上了。翅膀在抽搐无法正常活动。
看见那样的克怀贝尔，缇奥莞尔地在微笑。轻轻地伸出手去抚摸在呻吟着的克怀贝尔的头了。
「你用幼身努力过了。罗瑟殿说的没错，你很出色又帅吧？所以，已经可以休息了」
『但是⋯⋯』
克怀贝尔的视线从四周往更像瘴气般的东西看去捕捉到赫尔姆特。身为王，有消灭他的使命，在用眼神诉说着。
「你的心情妾身不是不了解。但是，至少对现在的孩子你，他是很重的包袱。忘记了吗？原本，消灭他就是妾身的愿望喔？」
确实，是有那麽说过。事实上，击灭主力舰队後，缇奥和阿一就在看对上和赫尔姆特的战斗了。非常远的地方隐藏身影和气息在观看。
同样作为与竜有关联之人，做为拥有相同遭遇之人，打倒被称为是邪竜缇奥就有说要交给她了。只是，那是缇奥必须亲自去做的事。
和击破舰队的黑竜们同样有该做的事，身为王，亦或说讨伐兄弟的赫尔姆特原本就是克怀贝尔该做的事。
所以，就连确认到赫尔姆特的存在後也一样，阿一和缇奥才会从战斗开始就一直在看着克怀贝尔而没有出手。即使有一肚子的怨气，即便不是敌对。原本就没有战斗的理由。
「您，是要拯救吗？」
罗瑟询问了。
「没有。不会拯救的哦。只是，主人，跟这个世界有往来呐」
缇奥，以那种方式回答了。
罗瑟和克怀贝尔在纳闷着。在他们背後的是发出欢呼声跑过来，但在目睹邪竜复活而愣住的人们。
在那样的他们的耳哩，诅咒的话语再次响彻开来了。
──絶灭吧
──痛苦、挣扎、絶望吧
──没有生存的价值
──生下来就是祸害
──全部毁灭
──虚无才是最好的
──新的世界
──为了创世去死吧
当说出『去死』时，咒言直接在脑海里回荡开来。反反覆覆，接连不断地在回荡。陆续有抱头屈膝的人们。以身形恢复到完整模样的赫尔姆特为中心蔓延开来的瘴气将人们都覆盖起来。
或者说──赫尔姆特不就是这个世界所下达的审判的具现吗。赫尔姆特的絶望和憎恶就是在给予打破世界调和的人们惩罚可以说是在呼应世界的意志。
「许多的同族都被杀了」
在如同是世界的意志般的赫尔姆特的面前，罗瑟她们在痛苦的喘息中，忽然，听到那样的话语了。
「明明应该要去相信可以取回的过去，但同族却是沦落为家畜了」
不是赫尔姆特的声音。是人类的，男人的声音。明明是如同嘟哝般的音量，怎样都消除不了的声音清楚地传进耳里。
「重要的兄弟被杀，信頼被践踏了」
现在脑海里死之呪言还在回荡着。痛苦没有改变。但是，却让人们旁徨地在四出寻找那个男人的声音。明明就有听见声音，不知为何却感受到一股不能忽视的存在。
「将所有的一切都置於世界的尽头。明明做下如此的决断了，而你却目睹，同族和家人被蹂躏的景象⋯⋯」
啊，是和谁在嘀咕。往天空仰望过去时，在那里有着鲜红的波纹在扩散开来并且一个男人还站在空中。
面对裹着鲜红的灵气，将手插在口袋里悠然地伫立的身影，人们的视线都从赫尔姆特身上移开来往他那边注目过去。赫尔姆特也同样，用那双空虚又混浊的竜眼，往他──阿一看过去了。
「你没去拯救吧。真是无情啊。目睹那种景象後，还没办法保持理智。换做我，也必定会诅咒世界吧」
是同情、是怜悯，在传达着那种感情的声音下，总觉得让人感到很体贴的同时阿一在像赫尔姆特诉说着。
克怀贝尔的视线往堕落的哥哥望去。罗瑟则露出悲痛和感到罪恶的表情面向赫尔姆特。人们也一样，正因那人类的罪业被摆在眼前，才使得表情都扭曲起来。
罗瑟说，要为了未来和世界战斗这句话的意思，使他们在这个时候，肯定都有了很强烈的真实感。
是没有在听阿一的话语吧，赫尔姆特当下还持续在吸取瘴气。那是，对世界的一切所做的无言倾诉。絶对不会原谅。
面对那样的他，阿一投以会让人感受到慈爱的温柔微笑──
「总之，去死吧」
偷偷充填好的修拉简・Ａ・Ａ就射击出炮弹了！
真红的闪光一击就消灭赫尔姆特先生的头部了！（注：这里NTEA DQ系列的战斗台词，针对泥手这种怪物的场景。不知道的人可以去玩手机版的DQ3）
赫尔姆特先生，努力地使头再生！
这时阿格尼・奥尔冈追击了！（注：阿格尼，是有翅膀的十字架。单架可以瞬间发射３０００枚铅笔型飞弹）
总数一千二百发，摄氏三千度，每一发都具有对舰等级导弹的破壊力的铅笔型飞弹蜂拥而至！
赫尔姆特先生从刚开始再生时就处在被单方面在挨打的状态下了！
鲜红的冲击波和爆炎之花在空中绽放开来。半翻着白眼在眺望着那幅景象的同时包含罗瑟在内的所有人都连声同气地呐喊了。
「『『『『总之，为什麽会这样！？』』』』」
上下文根本就兜不拢。不如说，为什麽会露出温柔的表情。还在匆忙之间，要叫人去死了！？
不分敌我，全部的人都吐槽了。
华丽地无视掉那样在地面上吐槽的人们，阿一用眯起来的目光在观察反覆处在破壊与再生下的赫尔姆特。单手操作起阿格尼・奥尔冈，一边痛揍着世界的意志，同时另一只手正托着下颚「嗯嗯，原来如此。果然能量的循环就是那种感觉⋯⋯」地在嘟哝着。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赫尔姆特放出惊人的咆哮了。它变成冲击波将飞弹都消灭掉还变成海啸往阿一他们的方向袭击过来。比起先前，在与克怀贝尔战斗时所展现出来的威力还要更强的冲击波了。
姑且，就先展开克洛斯・威尔德的空间遮断结界。
赫尔姆特放出更强大的吐息。规模非常强大。超越克怀贝尔浑身一击的威力。
姑且，就先挂上几层克洛斯・威尔德的空间遮断结界来抵挡。
『⋯⋯仆，明明为了要抵挡它都赌上性命了』
「克、克酱⋯⋯」
明明是竜，克酱的眼睛变成死鱼眼了。明明是竜⋯⋯（注：竜なのに，因为很重要所以⋯的NETA）
轻易就能毁灭一个国家的攻击，却轻而易举就被障壁挡下来，在任谁都会从嘴里吐露出「哇啊啊」这种奇怪的声音之中，一直在专心观察赫尔姆特的阿一逐渐Niya～～地弯起嘴角。（注：ニヤァ～～と，这是一种贼笑起来的动作，而这里是有包含声音的动作中文没有对应的拟声词）
宛如，就像是享受快乐的时光开始了一样。有如玩具被摆放在眼前的孩子一样。
「看见罗，这个世界的循环架构。理解罗，竜核能源的本质。很好，一道给人类的命题，解开了」
小声地如此在嘀咕的阿一的兴趣，似乎已经从赫尔姆特身上转移到其他的什麽去了。不过，查觉到那种模样的就只有缇奥的情况下，其他的人们，都对在赫尔姆特的吐息前方显露出恶魔般笑容的阿一感到扫兴了。
「缇奥。真的，不由你来干掉他吗？」
「嗯。妾身，只是想让那个可怜的存在结束到而已呐。因为神龙模式的关系有点吃力。就交给主人了呐」
做完最後确认的阿一，便取出荷电粒子炮了。电磁加速的超重量巨桩，以区区咆哮程度的冲击波是无法使轨道偏移开来的。
而且，如弹幕般的数量。要如何才能避开呢⋯⋯
「果然，是这样啊。邪竜赫尔姆特，你是知道的吧？你，本尊不在这里吧？」
与阿一的冷静嘟哝相反，地面上已经喧哗四起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赫尔姆特在遭到攻击前就雾散了。
正因如此才是赫尔姆特的力量的本质。即使具有能操控天气的力量，但不可能能降下黑雨。
以竜核为根本，来操控负面能量的力量。那才是赫尔姆特在絶望与憎恶的最後所觉醒出来的力量本质。在毁灭的世界里蔓延开来的负面能量，给予赫尔姆特几几近无限的力量。虽然离开原有位置，但还是能藉由远端操控将负面能量凝缩起来产生形体。
「那样的存在，要怎麽打倒⋯⋯」
罗瑟渗透出絶望地在嘀咕了。
可说是不死身。不论何种攻击，分解成负面能量就能轻易避开了。不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那都是临时的肉体。
感觉，赫尔姆特笑了。
阿一先生笑得更～～灿烂。
「哟，还有时间冷笑啊？」
阿一迅速举起一只手手。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天空。
像是被吸引住一样，人们，而且就赫尔姆特也在仰望天空了。有的就是理所当然，将负面能量凝缩起来所形成的乌云──
『⋯⋯』
「那、那是？」
赫尔姆特在凝视乌云。罗瑟呆然地在嘀咕。而人们的眼睛都变成小圆点感到无言以对。
天空上的一点，看起来像是红色在燃烧一样。最初是隐隐约约。渐渐地越来越大，很灿烂⋯⋯
轰
乌云消散开来。是一个原因造成的。
「先记住比较好。要进行天罚啊，就该这麽做」
从阿一背後的天空，它以赫灼的光耀斜向地在落下。在平流层外以重力控制只靠着轨道修正在自由落体⋯⋯
──陨石冲击
邪竜和自然灾害是同等意义？那好吧。那麽，这边也以天地异变来对抗。
面对从天而降大约直径五十米通红在燃烧的巨石，赫尔姆特一瞬间僵直了。
当然，那一瞬间是致命的。陨石将一整只赫尔姆特的能量都消灭掉接着就往地面落下。被重力牵引而以斜线的轨道在飞翔是很幸运的。不然不认为浮岛会平安无事。
陨石，就这麽冲击波将云海吹开变成圆形後，就往遥远的彼方大地落下了。
世界在激烈震动着。虽说有对落下速度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让威力减弱了，但直径五十米的巨石是从平流层外落下的。其冲击是无法计数，因而出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更因它，更使得云海呈现出放散状被吹开了。（注：这个可以去找导弹试爆的影片）
如果有观测者在的话，一定会目击到像是海浪隆起般的大地吧。
赫尔姆特收集瘴气复活。
无论具有多常识外的破壊力，这个世界是被负面能量所填满，即是能量本身会生成出来。没错，像是以无言在诉说一样，赫尔姆特用锐利的视线在瞪着阿一，但
「我可没说那样就结束了吧？」
阴天，逐渐点亮起光明。炽盛的红色斑点，在阴天的各处产生着！
脸色发白的是罗瑟她们。因太过常识外的现象而怅然若失，不过，等一下就会面临灾厄的发生了吧，气色一下子就恢复过来。
──魔王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　『向星星许愿』
来吧，大家来许愿吧！对於活下来的事！
要做的事情很单纯。即是陨石冲击的乱射。大大小小的陨石从平流层外被施放出去，用重力操作来修正轨道和速度而变成流星雨。失手的话星球将会被破壊而非常讨人厌！
随着冲破乌云的流星群所撒开来的冲击波，天上的乌云逐渐被吹开来。
在地面上随着毫不间断的激烈地震和冲击使大地被耕过一遍，海洋则产生出巨大的海啸。
从宇宙去看这颗星球，肯定能看见从开出洞来的云海所喷上来的蘑菇云，占了整颗星球的一半面积吧。
被消灭後再生，再次被消灭後又再生出赫尔姆特的能量体。连攻击的空档都没有，从乌云会出现被称作是龙卷风的东西将那片乌云吹飞使其消散。
面对热浪和冲击波使得负面能量也被吹飞，逐渐到了能不能收束起来都没把握的地步。
「差不多了吧？」
像是在呼应阿一的嘟哝一样，奏响微弱地咆哮了。从相当遥远的距离，从刚才的赫尔姆特的能量体放出一股朦胧存在感般的东西以很惊人的速度在迫近过来。
本体驾到了。产生不了能量体，云海或乌云都被吹飞，在现在进行式下星球正在被破壊中。种种的现实，才使本体出现了。即使隔段距离都能感受到的压力，亦是说让人觉得足以匹敌黑神龙模式的缇奥。
因此，就用陨石冲击的集中炮火来应付。
各自往世界彻处分散而去的流星群的一部分，忽然就改变前进方向往同的方位飞过去。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咆哮轰响了。
──嘎啊啊啊啊啊啊！！
又再次，响彻出咆哮了。
──嘎、嘎啊啊啊啊啊啊！！
传来咆哮⋯⋯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是咆哮，吧？
是距离多远，用怎样的速度在前进呢。终於显露出裹着瘴气的赫尔姆特的本体──总觉得相当褴褛。
『宰了你、宰了你、宰了你』
「噢噢，非常有感情不是吗」
随着杀意和憎恶进出物理性的压力。赫尔姆特放出吐息了。
用可变式圆月轮的传送门来送还回去。叽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种咆哮（？）响遍开来了。
是能量体的收束率不同吧，赫尔姆特立刻就以超广范围来收集负面能量来治疗自身的伤势。然後，既然远距离攻击会遭到反弹就改采直接攻击吧，从静止状态下用超加速打算将阿一啃食掉。
因此，阿一，
「喂喂，这样好吗？那边不是有很重要的东西吗？」
不待言，流星群的一部份立刻就展开行动了。虽然赫尔姆接近过去要去杀了不在乎的阿一，但一瞬间就意识到飞过来的巨石就通过自己的头顶往背後的彼方飞去，於是表情忽然就一变急遽地改变前进的方向。
就这样，朝着巨石放出吐息，很精彩地，那个巨石就在空中粉碎被消灭了。如果和直到刚才为止做比较的话无以伦比的杀意被解放开来了。
回过头的赫尔姆特再次将意识往阿一投去──就睁大着眼睛看见陆续有以弯曲的轨迹在飞过来的流星群了。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
进出特大的咆哮，赫尔姆特更加专心起来以吐息在击落流星群。即使如此在赶不上之时就会用其身去进行冲撞，无论如何都打算要逸开流星的轨道。
看见赫尔姆特拚命成那样，
「怎麽。为什麽，不避开？彷佛像是在守护什麽不是吗。对了，说起来，是安置兄弟的竜核，这类的地方吧？」
那句话直截了当地被说出来。激烈震动下的世界的悲鸣间歇性迅速就传进人们的耳里。
就这样，人们察觉了。为什麽，赫尔姆特不去闪避流星群。原本从远方飞过来的流星群，为什麽在来到这里之前就破破烂烂到那种程度了呢。
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姆特的背後──他所藏起来的地方，就是被安置了过去作为航母亚文斯特号的动力来源而牺牲掉的兄弟的竜核。赫尔姆特不允许，兄弟的遗物会因为陨石的直击而消失。
也就是说，
「⋯⋯人质，不对，是掌握遗物质了？」
是的，正是如此。阿一先生，抓住赫尔姆特重要的宝物来胁迫了。即使避开陨石直击也是可以的喔？只不过，後面重要的东西会回归大地吧？如此而已。
听见罗瑟的话语，人们盯～～着看的视线就回到阿一身上。
在那里，对上是以人类的灭亡为心愿的邪竜为对手，事实上是一边露出邪恶的笑容一边陆陆续续在射击出流星群的恶魔。
邪恶的是竜？不不不，和为了守护重要的东西而拚命在击落流星群的他相比，再进行世界规模的破壊活动的同时，在无法逃走的状况下在玩弄对手的那个人还远远邪恶的多。
赫尔姆特，在这个世界也应该是，作为世界意志的代行者。即是等同於神的存在。这麽一来，在蹂躏那名神的就是⋯⋯
恶魔？不对，才不是那麽可爱的层次。
魔王？充满叫人去死的感觉下和在保护自己的女王大人及王竜大人同样都是王？千万不要。
人们的内心，在这时很巧妙地同步了。
那是，裹上真红，在破壊世界，比邪恶还要更加邪恶不讲理在蹂躏的他是⋯⋯
「『『『『『⋯⋯是魔神啊』』』』』」
这天，在天空世界诞生出魔神的传说了。
『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
已经满身疮痍的邪竜赫尔姆特先生，虽然将强烈的杀意和憎恶投向阿一，但
「不需要你的原谅。去死吧」
出现不好的迹象。在天空出现的是一颗直径超过五百米的超巨大岩石。
赫尔姆特马上就被巨大的巨大陨石的影子给遮住无法看见了。之後剩下来的是临终前的惨叫，和在世界响彻开来的剧烈地震，以及⋯⋯
『这样子，太过分了吧』
克～酱的，那句满是悲哀的话。


◎024　新年特别篇　平凡的正月景色（南云家限定）
「敲！阿敲！变～好吃！啪当咚！的说！」
「敲！阿敲！变～好吃！啪当咚！的喏！」
清新的空气，如透明般的阳光洒落下来的元旦午後。
在南云家的庭院一角，响起了那种很可爱的声音。声音的主人是，让兔耳蹦蹦跳跳起来的同时浮现出满脸笑容的希雅，和同样满脸笑容在让带着兔耳的发箍跳跃摆动起来的缪。
二人，现在正在捣年糕中。
顺便一提，缪的兔耳发箍，不论都是不输触感・外观都与真货的高品质。
原材料是月去筹措来的。过去，曾被希雅的兔耳夺走阿一的关爱，兽耳发箍是月倾注心力和技能所制作出来的出色物品。因为缪很羡慕地在看着希雅的兔耳，所以重新制作给她了。
无限接近真货的那个兔耳，到底是从哪弄来的呢⋯⋯
收到阿一出借的罗针盘和水晶钥匙後过了大约三十分钟後就回来的她，手里就握着连包装都没有兔耳。肯定，是前往兽耳专门店的地方吧。
纵使，打开传送门不久後所看到的对面的景象与【奥尔库司大迷宫】的奈落很相似，即使被紧握着的兔耳偶尔会一颤一颤地在痉挛，即使月的脸上附着着一滴红色的什麽，肯定都是从专门店买来的。
然而，姑且有一段时间，希雅像是在守护自己的兔耳一样会折着平平的，即便会将可怕的眼神投向月，即使隔了许久才见到面的因幡小姐看见被装饰在缪头上的兔耳发箍而感到愕然，说是买来的就一定是买来的！
「喏、喏，你们二个。要有节奏是没关系，但稍微再放慢一点速度和威力如何？　从刚才开始，每每妾身的手就快被敲平呐」
面对如同真的姊妹般感情很好在捣年糕的希雅和缪，在感觉到痛的同时缇奥用微妙地在感到兴奋的声音在提醒她们了。
虽然缇奥是负责替臼内的年糕做翻面的动作，但就如那句话所说的那样，从刚才开始她的手就被打到好几次了。然而，希雅和缪对捣年糕一点都没有要拿切轻重的意思。整具战槌的重量就这麽挥落下去了。
「你在做什麽，缇奥小姐。请快点翻年糕好吗！」
「是喏！捣年搞是在与时间比赛喏！缇奥姐姐振作一点！」
「诶、啊，好」
缇奥急急忙忙，为了翻面而将手放进去，
「敲到了！」
「好痛！？希雅！你，刚才，是故意的──」
「敲下去喏！」
「咿！？缪！？为什麽刚才要挥下去呐！？」
敲啊敲！啊！？　敲阿敲！咿！？
伴随很有节奏的可爱声音，年糕和手也会适时改变形状。有时还会夹到缇奥刚好伸过去的手形成好味道。
「哎呀～，希雅酱和捣年糕的样子真的搭啊。真不愧，是兔子小姐。缪酱的在捣年糕的模样也蛮可爱的」
「大概吧。要没有浮现出恍惚的表情在进行翻面的变态夹在中间会很想要拍影片保存下来」
面对在走廊边缘一边嘶嘶嘶地在喝茶一边在晒太阳的愁的话语，阿一也同样在吸允的茶水同时表示赞同（？）。二人都没有很不识相就去吐槽。就连终於将两只手都放进去的变态也一样，被使用在捣年糕吸了无数敌人鲜血的战槌这点也因正月而无视了。
将视线兔耳二人组和变态身上移开来的二人，便看向宽阔的院的的另一角。
在那里，同样的正月景象扩展开来了。
「啊啊！？月！你刚才，絶对有使用重力魔法对吧！太犯规了！」
「⋯⋯好过分的说法。要论最先犯规的就是使用毽子拍二刀流这个时候，这样的香织才是最犯规」
香织和月拉出一段适当的距离在相对着。二人的手上都握着毽子拍。才刚开始就一边在吵吵闹闹一边在做的就是玩毽子。
「我才没有犯规！没有不可以规定不能拿二支球拍。但是，使用魔法就很明显是犯规了吧？」
「⋯⋯规则，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制定的！」
「就算你用很坚定的表情去说也不行！」
香织小姐的发球！咻地发出一到不寻常的声音使毽子划破天际了。是一般人肯定反应不了的速度！以及角度！
但是，当毽子在月的手边就急速减速下来时，彷佛就像慢动作一样慢慢地往前面过来。
「⋯⋯这里是我的领域。接招吧，重力射击」
「看吧你就是用重力魔法了对吧！呜，这样的话我也⋯⋯要上了哦，接招吧！神速射击！」
月以重力魔法放出沉重的一击後，香织在回击的同时放出缩短时间的神速一击。
香织小姐在看见毽子从月的旁边穿过去显露出满脸喜悦。但是，月大人没有那麽天真。
「⋯⋯我是没有死角的！」
「啊，使用天在真是狡猾！」
使用瞬时空间转移的月出现在理应穿过去的毽子的的前方。全然无视香织抗议声便将毽子回击。毽子在空中飞得高高的。月的嘴角上扬起来。在想什麽很明显。
（感觉是打算在落下时附加超重力吧！？我是不会让能得逞的哦！）
香织飞起来了。有如一只暴乱的鹰！来自上空的扣杀往月袭击而去！
月的毽子拍发出火花了。
「⋯⋯雷龙射击」
毽子咆哮了！在接触的同时毽子就果上雷电，飞翔起来的同时化成雷龙打开了颚门！
「天真、太天真了哦，月！」
香织的毽子拍带有银色的光芒。以絶佳被拿捏过的分解能力在回击之前就消去雷龙而将毽子回击回去了！
魔法乱飞，用神速击球，或是用瞬间移动在四周行动，更还偷偷地将魔法放出去！一来一往之间「⋯⋯香织你这个笨蛋」或，「月你这个**」这样的咒骂都进出来了。（注：おたんこなす，是香织骂月的台词。这是在骂人痴呆、或迟钝时用的。不过，专门用来骂男性就有类似台湾话的干ＸＸ系列，以生殖器为出发点的骂人法）
「二人的关系真的很好啊」
「哎呀，不可否定。是自动再生和神技层级的回复魔法的影响吗，每年的吵架都很激烈，不过，平时二人也会一起去买东西啊」
咻咚！咚砰！在耳边和谐着响彻开来的冲击声，父亲和儿子嘶嘶嘶地在喝着茶。阿一若无其事地就放出对周遭环境进行应对的神器。
愁和阿一就在正月的气氛和舒适的爆风下将眯起眼睛时，就听见背後的室内传来嘻嘻很开心的声音了。
「啊哈哈，你们看你们看！我的佣兵团又奇袭成功了！成功报酬是资金的三倍！」
「为、为什麽堇义母大人总是走到很好的格子⋯⋯而我，已经连家都没了。明明是公主，我，明明是公主⋯⋯」
「莉、莉莉⋯⋯真可怜。即使在人生游戏的世界里都会有这样的遭遇。与之相比，白手起家成功的蕾蜜雅小姐很可怕呢。不知不觉就拉开排序了」
「啊啦啊，该怎麽办。又生下孩子了。这次是双胞胎。各为，请给我贺礼２００万吧。呜呵呵」
堇、莉莉安娜、雫，以及蕾蜜雅在玩的是托达斯版的人生游戏。金钱单位为使，所有都是使用日语的修订版。
制作者名为赛乌斯克劳德的神秘人物。在适度大小的板子上，是应用状态卡的机能所进行的天职级游戏，配合设定好的天职每个格子的内容就会随玩家而改变。就像状态卡一样，在白纸做成的板子上面则画有格子和摆在上面的棋子。（注：サウスクラウド /SouthCloud，南云的意思，日文的念法是なんくも Nankumo）
能模拟体验憧憬的天职的人生，是一款在托达斯透过庸凯尔商会卖到爆又很流行的游戏。
天职级的游戏被大量贩卖⋯⋯
这个适时使各国各组织的要员们，都相当感到头疼。
闲话休题。
现在，堇成了佣兵团的团长做尽恶事⋯⋯工作顺利在进行中。莉莉安娜则变成亡国的公主漫无目的地在各地徘回，雫则是取得与冒険者相应的成功，蕾蜜雅则藉由感性成为一名能争夺一、二的大商人。
顺便一提，蕾蜜雅已经有八名小孩。而且，现在，好像也有了第九和第十名孩子。用呵呵地笑容在要求礼金。
堇用笑脸「恭喜！希望现实也一样喔！」在说的同时交付礼金，雫是一边看着旁边露出苦笑的同时在递交，莉莉安娜则是「⋯⋯礼金，我不会给。２００万事一笔大数目，怎麽办⋯⋯⋯啊哈哈，要借钱了呢。明明是公主，我，明明是公主⋯⋯」地在嘀咕着。
莉莉安娜，终於变成欠债公主了。
「真和平啊」
「真的啊」
愁感慨地在嘟哝时，阿一也感概地表示同意。嘶嘶嘶地在喝着茶。
而，就在这时，堇虽然是佣兵团的团长但却「啊啦，我终於要结婚了呢！」地很开心在大叫了。愁的耳朵忽然也有了反应。
看来连最强的佣兵团团长的春天也到了。
静静地，亦或是在逃避现实的感觉下，欠债公主向堇询问起来了。
「说起来，堇义母大人是如何和愁父亲大人认识的呢？是不是兴趣加持的呢？」
「啊啦，真突然呢。怎麽了莉莉酱」
「那个，只是感到兴趣。我在立场上，是不会有如同一般人那种相遇法，和阿一先生的相遇也很特殊，所以就在想义母大人和义父大人是如何相遇的」
「原来如此。确实，除了小香织和小雫外，相遇的方式都不普通呢」
以冲击声和爆炸声，及「敲啊！」的呐喊声还有「呀！？」的娇声而成的ＢＧＭ，堇开口了。很怀念似的眯起眼睛，看着远方。
「是啊，那是寒冷的元旦的神社上。我和愁在彼此都不认识下──角色扮演成神主和巫女潜入到神社里面去了」
「冷不防一点都不普通的相遇就出现了！？」
莉莉安娜，她的新年首发吐槽炸裂了。就连微笑女神的蕾蜜雅，及以冷静沉着着称的雫表情都有志一同地僵住了。
「我吓到了。在动画圣地的神社里，即使一次也好想要作为巫女去工作当时是高中生的我，就在初诣的热闹中，泰然自若地就扮演起巫女的角色忙碌地在做着导览员的工作了。然後呢，就发现到有个露出作做的表情贴在柱子上很明显是学生的神主先生了哦。他，马上就被真正的神主先生发现而死命地在辩解了」（注：那个神社指的是神田明神神社）
「真是的，都不知道该从哪边说起才好了」
莉莉酱的敬语都不见了。用像是在求救的眼神看雫和蕾蜜雅，但二人都很有默契地移开视线了。
愁的耳朵一颤一颤着。
「注意到騒动的神社有关人士都聚集过来了呢，使得泰然地扮做巫女的我真面目也被拆穿了哦。二人便以速攻就当场土下座了。这是做出令对方为难的土下座来寻找破口的哦」
「以土下座来克服骚动⋯⋯在哪有听说过的故事呢。是南云家的传统技艺吗？」
阿一的耳朵一颤一颤起来。後脑勺有感觉雫的视线肯定是阿一的错觉吧。
「但是，有了一个问题。已经够了想回去──要引领出那句话，对我们这种角色扮演玩家的难度太高了！」
「哪会～」
「蕾蜜雅酱！配合的真好！」
蕾蜜雅小姐完全掌握住义母的节奏了。
透过心情很好的堇所讲的话，看来不是衣服和真货很相似，而是在本身职务上出错了。到底是从哪里拿到的，被这麽给逼问了。（注：简单说堇和愁做的事倒过来就不会穿帮了）
就这样，逐渐火大气来的愁，忽然，就这麽说了。
──才不是狩衣！是我的私人服装！只是偶然很相似而已，平时就有在穿了！对我的穿着品味有意见吗！？
看来连土下座的事都忘了，更没有潜入进来的情况。
「在听到那句话的瞬间，我捧腹大笑到在地上打滚了。好，我就和这个人结婚吧！就这样哦！」
「『『为什麽会变成这样！？』』」
莉莉安娜她们的吐槽炸裂开来时，在走廊边缘的愁则是用双手捂着脸来回在打滚了。看来是黑歴史被暴露出来让媳妇们知道而羞耻心过热了的样子。
「因此，在我的告白下进行交往，就这麽结婚了吧。如何？和莉莉酱你们相比比较没什麽吧？」
「『『『『『『『并没有』』』』』』』」
不知何时包含在听起故事来的月她们在内，南云家的媳妇～妇们和缪都吐槽起来了。
阿一啪啪地在拍着「姆喔喔喔，好丢脸啊」地在苦闷着的愁的肩膀在安慰着。
「好了，希雅酱她们也回来了，就用刚做好年糕来吃大杂烩吧？」
堇的手一拍发出响声来转换话题了。「好～」的一声媳～妇们回答时，缪开心地就将年糕给拿了过来。
之後，美味地在品尝着堇所特制的杂烩同时，南云家的正月就在平静中度过了。
出现陨石坑的院子也好、被破壊掉的臼也好，收到来自乾女儿和孙子温暖的目光而感觉便的恶心起来的愁也好，以「我们家的天使在这里啊」在後怒吼的香织爸爸也好，「我们家的雫经常受你们的关照」在寒暄同时咻啪一声现身在客厅的雫爸和祖父也好，事实上都是司空见惯的正月（限定南云家）景象。


◎025　提奥编　再见，各位！
云海和乌云分散开来消散了。阳光射入近来的各处，产生为数众多的天使之梯。
当然，那也同样马上就会消散掉了吧。光陨石直击的乱击所产生的厄灾爪痕就相当的深。将大地翻卷上来就不用说了，被卷上来的粉尘就会直接将天空覆盖住了吧。
成就那种现象的男人，不对，是魔神，使人们以敬畏之心在仰望着。面对在空中扩散开来的真红波纹，还一边放出火花一边悠然地在伫立着的模样，原来如此，使他们不禁这麽嘀咕与『魔神』这个称号相互映所散发出来的威容。
「哎呀，忘记了」
魔神大人的第一句话使人们都吓到哆嗦了起来。他说了什麽了吧在战战兢兢中，总觉得做出相当轻慢的发言。
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与那轻慢的发言兜不拢又很突出的异常。
「真红之光⋯⋯」
罗瑟睁大着眼睛在仰望天空。阳光交织起来如同天使之梯，从遥远的天空倾注下来的是如同沐浴般的真红之光。它在竜王国王都各处倾注着。
该不会，是魔神的心血来潮吧！？刚才的话，是忘了将都市都破壊掉的意思吗！？就这样战栗在人们之间传播开来。发出「咿」的悲鸣声，接二连三出现抱着头蹲下来的人。
「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是心情很好的主人，一点小小的附赠呐」
「诶？缇奥大人。那是什麽意思⋯⋯」
面对露出苦笑来的缇奥，罗瑟感到困惑地说出了疑问。但是，那个疑问比说出口还要快便传来报告了。
『罗瑟大人，这里是克莱茵。透过这道真红之光威胁已经解除。⋯⋯受到照射的伤者，眨眼间就痊癒了』
『是我鲍维德。陆续从坠落的人那边传来活下来的报告。也有掉落在地面上的人哦。真是的，那个人真是无所不能啊』
『罗瑟大人。是爷爷我。在这道真红之光下，我们都被拯救了。不过，我们的情况，经由不知何时就贴上来的金属蜘蛛那边接受照射的』
『这里是夏恩，罗瑟大人。我们也都和萨巴斯大人一样。就在感觉小蜘蛛的背部裂开来的时候，从那边出现的圆环的内侧就飞出这种光芒。接受它的期间，伤势都没了。看来我们，是受到那一位的加护呢』
看样子，萨巴斯和夏恩，以及近卫们能够生还下来的原因，好像是这个了。
──再生魔法照射卫星　贝尔・亚加鲁达
由於在大气圈外展开来的这个卫星型神器，在真红之光所能照射到的范围就会随着再生魔法而产生非常识复活的制约之地。即使在地面下或屋内这类地方，可以透过蜘蛛型格雷姆──阿剌克涅的内藏虫洞进行照射就能将再生之光送至定点位置。
阿一，是偷偷将阿剌克涅们撒在航母亚文斯特号上的。现在，它们潜伏在哪并不晓得，从链成・自爆・不能药的注入到传送再生之光，都难不倒小蜘蛛先生们。哎呀！哎呀！好厉害啊！
「魔神大⋯⋯咳哼。阿一大人⋯⋯到最後，都在守望我们呢」
「⋯⋯或、或许是这样吧」
罗瑟的眼神在渗入着满满的感动。克怀贝尔也以包含感动的「哔」声发出小小的鸣叫。听见缇奥和罗瑟的对话的人们也向後面的人在传达过去，使感动的效应延烧开来了。
怎麽搞的，只有缇奥的表情露出很微妙的抽搐了。
当罗瑟，代表国民陈述感谢的言语时，还停留在空中让真红的火花持续在进出来的阿一开口了。总觉得，是对着这边而来。降落下来。然後，希望能接受我们感谢的话语。
但是，就在罗瑟打算要呼喊的话语说出口的前一刻，
「真核起动⋯⋯完成。外廓耐久度⋯⋯清除。结晶融合率⋯⋯安定。很好，这个弄好了！！再就是来吸取和循环了！去吧！！奥尔尼斯接续！虫洞开启！！」
摸不着头绪就使紧张的话语被盖掉了。直至目前明明都是意外冷静显露出邪恶的面容，但现在的阿一，却宛如像个被给予了新玩具的小孩子。眼神充满光芒，嘴角怪里怪气地放松开来。
面对突然的高昂情绪，就使罗瑟她们张着嘴陷入在哑然之中，阿一将可以收纳在手掌般大小的混入藏青色和淡淡的青白色的水晶球般的东西往天空举起来了。
同时，无数的黑鸟──鸦，就从他的宝物库Ⅱ内飞出来，或者说不知何时就从被至於浮岛的下方飞上来像是在描绘螺旋一样始在四周飞舞了。
仔细看，在粉尘迫近而来的世界中，可以看见能称作星之数也不为过的黑点。其真正的型态就是，全部都是同样漆黑鸟型的神器──奥尔尼斯。
本来，仿造乌鸦型态的奥尔尼斯是被使用在侦查上的，不过，却是呈现出夸张的数量在飞舞。
「这、这、这、这是什麽情况啊！？缇奥大人！？」
「啊～，嘛，这个呐。总之，对罗瑟殿你们来说不是壊事放心就好。不如说，没有比这个要更令人开心的事情了吧」
「诶、哎哎？不管怎麽看，都是好像是世界将要终结的第Ⅱ阶段的景象⋯⋯」
在满满要将世界覆盖住的粉尘中，像是在让人知道噩耗般的鸦群在飞舞着。确实，是与世界的终结很相配的景象。而且，鸦群们的眼睛，像是在呼应阿一的呼唤一样瞬间就放出真红的光芒，并且整个身体都开始裹上真红的火花和灵气了。怎麽看都只觉得是邪恶存在的手下。
并没有能够安心下来的要素。
「连动・收束、链成！！」
下界的闹哄哄不算什麽。状态超棒的魔神大人就以高昂的情绪发动链程师的奥义。
期间，在阿一的四周出现漩涡，闪闪发光的光粒子就被吸入到那只手上的宝珠里面。
还不只如此。
「啊，云海⋯⋯っ，连粉尘都！？」
某个人在大喊了。正如那句话所说的那样，在分散开来的同时并没有被消灭，是负面能源的收束体的云海和乌云，以及就连被陨石所卷起来的粉尘，如荒唐般就往阿一的手收束过去了。
阿一的收束链成，确实是具有不用去触碰周遭的矿物便能集中起来的链成能力。原本能收束的范围大约几百米左右，不过，这时透过神代魔法和神器，以及阿一的极限突破则又另当别论了。
以重力魔法被赋予吸引效果的奥尔尼斯，可以说是为了收束而产生来的中继点。施放出去的陨石直击，是为了让可以黏附住负面能量的金属粒子在世界上飘散开来所为的。同时，将被汚染的大地击碎，至少也是为了回收粉尘才这麽做的。
「非常漂亮的⋯⋯」
「哔咿⋯⋯」
世界被漆黑的天河给填满了。
伴随着些微的光明整个世界的负面能量就往阿一那边流过去。云海和乌云就更不用说了。被负面能量污染的大地，就连被卷起来的粉尘都在天空变成一条淌流的河流往阿一那边聚集过去。
流动的是对生物来说是很致命的负面能量。但是，即使如此人们还是会这麽觉得。那幅景象，很漂亮。肯定，在这个世界如果有宇宙飞行员在俯瞰星球的话，面对覆盖星球的云海和粉尘全都往一个定点流过去的景想，无疑同样会有相同的感动。
同时注意到了。
在放出真红的火花同时，一丝不剩地在将黑色的云海和粉尘都吞没掉的宝珠所代表的意义。它在揭露阿一的意图。
没错，他，就是在进行净化世界的工作！
几个人跪下来了。将双手拱在胸前，还一边流着眼泪。
彷佛，就像在崇拜神明一样！
一个，接一个。在向净化世界的魔神祈祷献上感谢的人们在增加中！
随着比例的增加，缇奥小姐的心痛感也在增加当中！总觉得，就快要忍受不住的样子！
「っ，到极界值了啊。算了，只是捡来的竜核和天核啊，初期数值就这种程度吧。之後会被叫来的吧」
将含有负面能量的云海和乌云都吞没掉的宝珠收纳着光芒。世界的天空晴朗开阔了起来，各处的云海或粉尘的逸散开来。
吐出一口气的阿一，终於将视线转向在下界那里的人们了。然後，就发出「噢喔！？」地惊愕声。毕竟，当正好沉浸在其他事情上时，为什麽会有一边在注视着自己一边流眼泪，还有献上祈祷的人们不断急速增加。这让魔神大人有点吃惊了。
总觉得在体察经过的同时，一瞬间，阿一就显露出像是在想起什麽的表情。在下个瞬间困惑也好惊愕也罢都消失，表情寄宿着一股和颜悦色。那已经，转变成很鲜明的表情了。
一边在空中将真红的波纹扩散出去，一边有如神明降临到下界来，阿一一步步悠然地踏空下降而来。被回收到『宝物库Ⅱ』内的集中起来的奥尔尼斯描绘出螺旋，更具有神圣又正面的补正效果。
不知为何，在显露出惊讶的表情的缇奥旁边，眼眶湿讯的女王大人摆出前来迎接的阵仗了。
「⋯⋯阿一大人。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麽才好了⋯⋯⋯这股涌现在胸口所要表达出来的感谢之意，我并没有拥有」
面对有点懊悔地这麽说着的罗瑟，阿一在耸着肩膀。
「没有必要感谢。我，我只是就自己的喜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已」
「您这个人⋯⋯」
都拯救了世界，当还是说出这麽轻率的言行时，罗瑟露出感到困惑的微笑。在她身後的是，萨巴斯和克洛姊弟，鲍维德和克莱茵等干部级的人们，其他还聚集着许多的人们。
不断地在被他们赠以感谢的言语。那逐渐就像在合唱一样，开始让放晴的天空摇晃起来了。
包围起来的人们不断在增加，罗瑟，说出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在王宫内休息。虽然战後的处理会很辛苦，但无论如何都想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致谢的样子。
面对那样的她，阿一缓缓地摇摇头了。
「今後就会很辛苦了。如果有时间去照应我，还不如着手重建世界这种下一场的战斗吧」
「但是，那样子无法聊表我们的心意。就请──」
「嘛，那件事就先搁在一边。女王小姐，能不能稍微陪我一下？」（注：付き合って，是很老梗的双关语。有陪同、交往的意思）
「诶？」
一瞬间，罗瑟酱「是不是那方面的意思！？」地在红着脸。刹那间脑海里浮现的是拒絶不了迫近过来的阿一的自己⋯⋯围绕在这样的妄想了。不愧是，闷骚女王。
但是，正当阿一的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看向在王宫背後降落下来的航母亚文斯特号时，这次是对自己的误会脸红起来了。一旁的萨巴斯眉头都紧皱成马里亚纳海沟了。
「有很重要的话要说。干部们一起来也没关系，所以就请乘坐在亚文斯特号上的所有人都离开」
「我、我明白了」
因为重要的话这部分再次使罗瑟酱的脸颊红起来了，不过，萨巴斯他们都因为ＯＫ这点而微微地在困惑着。
萨巴斯他们也同样，到底是什麽是呢在困惑着的同时，却也是来自救国英雄的请求。就连应该要拒絶的感觉，也没有了，当航空亚文斯特号上的人们都下船後阿一就被招待入内了。
哒哒地声音，阿一他们走在几乎用尽保有的天核之力而沉默下来的航母亚文斯特号的通道上。在滞留的二天里已经都掌握住内部构造了，所以作为前导的阿一便不断地在往前进。
「那个，阿一大人？您到底想去哪里？」
因战胜而使王都都在欢腾，但主角们不在应该马上就会让人感到不安。姑且应该要对留下来的人说明一下，才会使罗瑟她们想要快点去告诉他们吧。
罗瑟和其怀中的克怀贝尔，都感到坐立难安。跟随而来的克洛姊弟、鲍维德。以及以克莱茵为首的舰长们，总觉得都是一副冷静不下来的样子。
面对那样的她们，阿一静静地开口了。
「在这个世界蔓延开来的负面能量，已经去除掉相当多的量了。但是，到底没有完全取回世界的平衡。这个世界的平衡还是会出现崩塌的」
「⋯⋯那是」
确实，阿一手上的宝珠将负面能量吸收掉了。云海分散开来，被卷来的粉尘也没有完全遮蔽阳光。
但是，当下，正向能量还很少，只靠自然界的天核和衰退的竜族是无法马上取回世界的平衡。
「即使如此，通往未来的道路能够永远看的很清楚了。重建世界，原本就必需要好几个世代的累积，和长时间的觉悟。能下到地面，用这双脚踩在大地上，就帮很大的忙了」
哒哒地在前进的通道前方，看来好像是动力室。阿一对罗瑟的话以「是啊」地点头的同时做了回应。
「只是，有余力，通往未来的前景就会变好⋯⋯那个事实，就连去考虑多於的事情也会很充裕。不充裕，就得为了生存而拚命了，所以人无法一致团结，那就会引发纷争。出现赫尔姆特这个共通的敌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很幸运」
「⋯⋯」
「这个世界的生者，未必就只有女王小姐你们，和克瓦伊连的人吧。也有散落在浮岛上悄悄在过活的人们吧，或者在地面上的某个角落会有找到存活办法的人也不一定。地面是很深的啊」
「⋯⋯您，想说什麽呢？」
罗瑟感到讶异。不，其实是知道。能造成团结一致的主因的世界之敌已经不在了。在有限的资源中，生活比较宽裕的人们，到底会如何选择呢⋯⋯⋯
阿一打开动力室的门。在大房间的中央，有着规格外的动力炉坐镇。在全长七米的圆筒状的机械中，到处都有连通管连接起来。在动力炉的正中央有个放置燃料桶的地方。
再次被取出来的宝珠，彷佛就像是阴阳玉一样交织着的深藏青色和淡青白色静静地就在手上平息下来。阿一，像是将它当成童玩沙包一样在抛接的同时，视线往罗瑟看过去了。
「想要力量吗？很巨大，能压倒世界的力量」
「っ」
令人惊讶的深，又很平静的目光。彷佛就像是在看大海所产生出来的漩涡般的错觉。掉以轻心的话，好像就会就这麽使意识被吞没。
斜瞪了不禁屏息起来的罗瑟，阿一这时又随手将宝珠往动力炉内一丢了。放置燃料槽的地方，并没有明确的模组架构，会在放置小箱子的地方将要变成燃料的东西投入进去，好像只是用固定器具固定住而已。
为此，燃料槽的形状都没有加工，似乎就这麽摆放宝珠也没问题。没错，那颗宝珠具有作为燃料的机能。
嘁咿咿咿咿咿咿咿咿咿咿咿
响起喷出蒸气的声音，顺便嗡嗡地由底部发出来的声响也传进耳里了。就像血管流动起来，脏器内被注入活力使心脏重新鼓动起来一样，收到的就是那种感觉。
「不会吧⋯⋯亚文斯特号，完全⋯⋯启动了？」
「っ，⋯⋯罗瑟大人。能源填充率，百分之六十パ。还在持续上昇中。火器管制系统，已经就可以启动的状态下了」
应该只有王竜核级的能源输出力才能完全启动的航母亚文斯特，苏醒过来了。当罗瑟在嘀咕时就收到跑去控制台的萨巴斯报告状态後，干部们全都哑然无语。
用天核的力量，光要浮游就要竭尽全力了。就算使用竜核，在并联相当数量的竜去努力是可以使用战斗机动但却无法使用武装吧。
它，现在，正启动中。
「这颗宝珠啊，嘛，说起来就是疑似的王竜核。素材是天核，和克瓦伊连的人加工过後从燃料槽内抽取出来的竜核，以及在异世界中有点稀有的结晶体。虽然是山寨品，不过，输出力却跟王竜核不相上下。总之，在刚才就吸取了能够净化一定程度的世界能量了吧」
「那、那种事情⋯⋯」
做得到。总之，在这里的人是絶代的链成师。而且，虽说必须要有神器做为媒介，却是个能将干涉世界之理的方法尽纳其手的存在。
「有了这个的话，就能让过去令世界震撼的最强战舰复活。今後或许会发生混乱，但用这一艘船或许就能抑制了也不一定」
「阿、阿一大人」
是因意料之外的事态而起了混乱吧，罗瑟狼狈地向後退了一步。
对那样的她，阿一毫不留情，就像要人面对现实一样再问一次了。
「想要力量吗？如果是你⋯⋯成为要背负这个世界的『新生』亚文斯特竜王国的女王罗瑟・费尔斯・亚文斯特，这颗宝珠借给你也可以」
──怎麽办？
再次，被静静地开口询问了。如果有那种抑制力的的话，确实，往後，要去抑制发生的动乱说不定无须流血就能阻止了。
说不定会成为新生的亚文斯特竜王国的、决心要战斗的女王的象徵。
混乱平息不下来的罗瑟，但是，就在自己的视线与正完全在凝视自己的阿一的眼睛重合在一起的瞬间，到底自己也做出会令人感到惊讶的结论了。那个，总觉得像是在期待自己，在测试自己一样，就在看到那股目光的瞬间。
「不，不需要」
明确地、强而有力地，做出这样的回答了。
「⋯⋯嘿耶。一点犹豫都没有的回答啊。没有宝珠，亚文斯特号就只是一艘船而已。再取回王国的国土的现在，这种夸张到不行的船是会变成包袱的吧？」
「是的，或许会是那样。但是，阿一大人不也说过了。今後要开始的是，『新生』的亚文斯特竜王国。就算没有王竜核，即便拥有已经加工好的竜核能源，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将竜核转作为兵器来使用」
用坚定且怒目的强烈眼神，罗瑟泰然地在回应阿一。仔细看，就连待在罗瑟背後的干部们也一样，众人露出注入了「才不会去做傻事！」这般无言地在诉说的眼神。
「⋯⋯真的，絶对不会使用吗？」
「嗯。不会」
「⋯⋯只是一种能够支配世界的力量。最强的战舰。真的不需要了吗？」
「嗯，不需要」
面对阿一的确认，罗瑟「需要去担心那方面吗？」地，带着一股感到很微妙又可笑的感觉噗哧地笑出来了。不同於直到刚才为止与魔神的毫不留情，好奇心被刺激起来了。
面对阿一静静地投过来像是在询问本意的眼神，罗瑟再次述说出决心。
「重建世界，是与人心的战斗。对此使用兵器，只是庸俗而已。我们有朋友。只要用取回朋友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在未来的路上前进。必须要前进才行。所以⋯⋯」
「所以，已经不需要这家伙了，对吧」
阿一带着一点苦笑感觉下背後望去。在那里的是光芒灿烂的宝珠，以及接受它而完全启动的亚文斯特号的心脏。
视线回到罗瑟身上的阿一有点感到困扰四的在抓了抓脸颊了。
「呀～。看来，对女王小姐你们来说好像只会产生出纷争的火种啊」
「我没有这麽说，但是⋯⋯」
「但是，只要在这里女王小姐的决心也会使对外界的说服力减少吧。⋯⋯不对。作为制造者的责任，这家伙就由我来处理掉吧」
「呵呵，谢谢。到最後的最後⋯⋯阿一大人，都是个很体贴人的魔神大人呢」
「⋯⋯魔神？我是什麽时候升格的？」
面对更感到困难似的在抓头的阿一，罗瑟这次真的忍不住而大笑了。露出从长年的重担下解放，以及今後的希望和决心地非常充满魅力的爽朗笑容。
像是被感染一样以克洛姊弟为首干部们也都开始笑了。
是怎麽了，只有缇奥和萨巴斯的表情显得相当的微妙⋯⋯
确实，用「被笑而感到不好意思」的表情将头扭过来的阿一「够了，别再笑了！」地一边说一边让手上的『宝物库Ⅱ』发光了。
这时，亚文斯特号便整个裹上深红的光辉，下个瞬间就消失了。虽说动力炉是在接近船底的地方，但距离地面还是有相当的一段距离，突然就被抛在空中的罗瑟她们不禁「咿！？」地在发出悲鸣了。
不过，就在被浮游感包覆住的下个瞬间，缇奥就使用风温柔地将罗瑟她们包覆起来下降到地面上来了。
突然是在搞什麽而有点愤怒的罗瑟环顾起四周来，然而，在注意到阿一和缇奥的身影不在现场就显得有些焦虑了。
「好了，接着，我们走吧。相当地，享受一段愉快的时光了」
『唔、嗯。那麽罗瑟殿。克怀贝尔。以及王国的各位哟。祝大家平安无灾』
从天上将降下来的言语而急忙仰望天空，在那里的是不知何时竜化的提噢，和乘坐在她背上的阿一。
与赫尔姆特相异，乍看就能明白是很雄壮又壮丽的黑竜身影，使人们都闹哄哄地发出感叹的欢呼声中，察觉到的罗瑟就发出声音了。
「难、难道就打算这麽离开了吗！？我们，都还没有表达谢意！至少，请在稍微留在这里一下！」
「礼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没什有什麽，要比女王小姐说的话要更有价值的了」（注：正确翻不是这样，是配合整段故事做的改动）
「阿、阿一大人。那种东西，完全，算不上感谢」
『是啊，二位！而且我想再与母亲相处一下子的哦！』
让眼眶湿润起来拚命想要留人的罗瑟，和像是在撒娇一样在恳求缇奥的克怀贝尔。从那种模样察觉英雄要离开的人们也纷纷发出慰留的呼喊了。
「和兵器同样。像我们这样的存在，并不适合待在今後要靠自己的双脚努力在往前进的人们的身边。再会了！」
『⋯⋯孩子。作为要领导世界的王者，是不能做出央求母亲的呼喊。竜的咆总是雄壮的，对呐。有记起来吗？』
那麽说完，二人便转过身。面对挽留的话语头也不回，彷佛就像和变化无常的风一样越变越小了。
「真是的⋯⋯都没有好好地致谢一番⋯⋯真是随兴，又反覆无常⋯⋯真是温柔的魔神大人和真竜大人呢」
『母亲⋯⋯仆，会努力的哦。会成为令母亲自豪的真竜』
在人们感谢的欢声於世界回荡开来之中，静静地，寄宿着并不讨厌一样的心情的女王和王竜的嘀咕声响彻开来了。
悄悄地，自年幼开始就相伴在身边的最强管家递出了手帕。然後，就用很担忧的眼神以话语询问了。
「⋯⋯罗瑟大人。这样好吗？」
是可以不将人为留住吗？以为是被这麽询问的罗瑟，擦着红起来的眼角的同时，即使如此还是展现出明亮的笑容点头了。
「不论是用什麽样的理由，肯定不会有人，能够慰留注那一位的。那麽，我们就等待吧。去做要做的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二位只要能再次乘风而至就很满足了」
很出色的决心。长大了呢。萨巴斯这麽说了。
但是，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她误会问题的意思了。
「那个，不是的，不是那样⋯⋯他们可以，将亚文斯特号带走了吗？」
「诶？」
维持着笑脸，锵地罗瑟整个人就愣住了。紧接着，就连被抱着的克怀贝尔也好，在後面吵闹的鲍维德他们也好，都锵地愣住了。
爷，你到底在说什麽？然後，罗瑟就维持着笑脸将视线移开来。往亚文斯特号降落的地方看去。
不见了。
不论看几次，直到刚才甘苦与共的船上国家不见了。或者说，不知不觉间应该是在居住区和工业区快的生活用品或道具，私人物品之类的东西都被堆置在稍微一点的地方如山一样堆放着。
咻咻地一阵风吹过去。啊，将主炮前端当成是晒衣场那边妇人在穿的情趣内裤被风吹跑了！轻飘飘地在空中飞舞！
罗瑟眨了眨眼睛。
果然，还是没有航母亚文斯特号的踪影。如果是动画的话，肯定会有欧咿欧咿这种声音及会闪烁不停的人物侧面剪影吧。（注：後半句，简单说就是遭小偷触动警报的警示信号）
面对维持固定着笑容状态的罗瑟，萨巴斯用无法形容的表情说了。
「虽然很僭越但还是要说⋯⋯」
「是、是怎麽回事，爷」
「⋯⋯恐怕，做下承诺了吧？」
「承诺？」
罗瑟的脑海里重播起和阿一之间在对昭示决心与觉悟的对话。这时，用萨巴斯的话语装上名为真实的过滤器了。
好，仔细回想一下吧！
『是的，或许会是这样。但是，阿一大人不也说了吗。今後要开始的，是、『新生』的亚文斯特竜王国。就算没有王竜核，即使是已经被加工好的竜核能源，我们絶对不会将竜核转而作为兵器来使用的』
・罗瑟酱的本意
──不会将亚文斯特号拿来当成兵器使用，所以是不需要启动用的宝珠。
・阿一先生的解读
──这种战舰已经不要了哦！
『⋯⋯真的，絶对不会使用吗？』
・阿一先生的解读
──哎，真的假的？不只宝珠就连亚文斯特号都真的不要了吗？
『嗯。不要了』
・罗瑟酱的本意
──是的，不需要宝珠
・阿一先生的解读。
──是认真的啊。真的不需要亚文斯特号了。倒不如说是累赘。
『⋯⋯只是一种能够支配世界的力量。最强的战舰。真的不需要了吗？』
・阿一先生的解读
──真的吗？之後要是反悔我可不管喔？真的～不要了吗？
『嗯，不需要了』
・罗瑟酱的本意
──居然会这麽担心⋯⋯⋯但是，宝珠是真的不需要。
・阿一先生的解读
──真是固执耶。这种战舰，真的不要了啊。不如说，处理方法很麻烦！
『但是，只要在这里女王小姐的决心也会使对外界的说服力减少吧。⋯⋯不对。作为制造者的责任，这家伙就由我来处理掉吧』
・阿一先生的解读
──我明白了，要是那麽碍手碍脚的话，亚文斯特号就由我来负责吧。
『呵呵，谢谢。直到最後的最後⋯⋯阿一大人，都是个很体贴人的魔神大人呢』
・罗瑟酱的本意
──打倒赫尔姆特、净化世界、更还为往後的战力在担心，真是温柔。但是，即便作为战舰没有意义了，作为亚文斯特的一部分就好了。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
・阿一先生的解读
──哎呀！应该有办法回收吧，得到这麽大件的资源回收物蛮令人困扰的！多麽窝心啊！
以上，就是一连串的对话内容。
最後阿一说出「没什有什麽，要比女王小姐说的话要更有价值的了」这不是谎言。是在对许下承诺表示感谢，大概是打从心底道谢了。
仔细地回想起对话内容，察觉阿一的本意的罗瑟一直挂着的笑容如抖动的布丁般在颤抖了。
回归到战舰船上国家亚文斯特上的宝珠，的确是有说过不需要了。
但是，一句话都没说过亚文斯特号已经不要了。不，讲是讲了很多，但其实是知道的吧！？顺着整段对话，或是到目前为止的经过！
「小、小、小⋯⋯」
「『『『『小？』』』』」
就在好像察觉到同一件事的鲍维德他们的表情在抽搐个不停时，哆嗦的同时在嘀咕起来的罗瑟⋯⋯
「小、小偷啊────────────────────っ！！！」
女王大人。这家伙偷走很不得了的东西了。
没错，就是你的船上国家！
像是传到了世界的尽头一样，罗瑟的惨叫回荡开来了。
『喏，主人哟。真的可以吗』
「因为女王大人本人，都回可以就行了吧」
絶对不是真心话。不如说，就这样子去诱导，看见阿一的表情显得相当开心的样子使缇奥小姐说不出话来。适切地在天空飞翔着的同时，背上的阿一就扭过头送出视线。
「虽说是得到，但实际上只是长期借用而已。不要弄壊就没问题了」
面对缇奥无言以对的眼神，到底坐立难安的阿一就解释起来了。缇奥用拿你没辄的样子在摇着头。
『话说回来，相当令人开心喏？妾身，生成出来的神结晶对主人来说，不认为会是出色到那种程度的神器呐』
总之，从纯真的女王大人那里得到一艘战舰──将是借来的摆到一边，缇奥，对从刚才开始就一边在贼笑一边在把玩手上的宝珠的阿一投以疑问了。
确实，如果阿一能够生成出神结晶，能寄宿庞大能量的结晶体都不夸张。让周遭的能量活性化，给予热能这方面，由神结晶生成出来会比神水的泛用性要高，但有高兴成那样吗将头扭过来了。
面对那样的缇奥，阿一睁大眼睛了。
「诶？咦？姑且，有说明过吧，关於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嗯？确实是有听说过，但中途就几乎成了像是独白的东西，马上就开始埋首在自己的思考上了吧，老实说，不是很明白的地方是我觉得是可以制造出类似神结晶的东西吧』
透过缇奥的一席话，了解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反应很冷淡阿一，显露出那麽就来问我吧这种很罕见的得意表情。
「提噢，这个世界固有的能源是天核能源和竜核能源───因为很绕口就统称天竜力，关於它的性质有稍微提到过吧？」
『嗯，正向的能量是活性化，负面能量是具有不稳定的阻碍性质吧。它们会以核为中心循环，用以维持世界的平衡』
「没错。但是啊，那并不是天竜核的本质。不，虽说是本质没错，但真正该注意的，令人惊愕是在数值的性质上，却不是那样」
『嚯？怎麽说？』
不是平时那个臭屁的模样的阿一，说出在二天的时间里都在亚文斯特号上和工匠们交流，以及根据赫尔姆特和克怀贝尔针对竜核能量的流动进行分析而得到确信的性质了。
「天竜核惊人的性质──那就是啊，在循环效率上是百分之百这点」
『呼嗯⋯⋯呼嗯？』
面露差点就跟不上话题的缇奥，阿一开心地开始讲述起来。
「缇奥，这个很厉害哦。不论是在地球或是托达斯，循环系统本身要多少就有多少。就连在自然界也是，人工的也是。但是，可以说并不存在循环率百分之百的物体。基本上，一定会出现损耗」
『唔～嗯，那个总觉得很耳熟。是热力学吗？』
「啊啊，没错。就是套用热力学的法则。⋯⋯你不懂吧，缇奥。否定热力学，去实现不可能可以说是人类的命题之一」
『妾身没有懂到那种程度呐，但是⋯⋯嗯？等等呐，主人哟。循环必定会出现损耗，因此才要去实现不可能？那也就是⋯⋯』
面对观察力很敏锐的缇奥，阿一满是喜悦。看见那样的表情，这次换成缇奥惊愕到睁大眼睛了。
「没错。另外，原型只能以天竜力来对应，但⋯⋯终於到手了哦。人类的命题之一──」
──永久装置的创造。
这个世界的天竜力，即使会随时间差和核的总量使循环率有所差异，但姑且放入核所吸收的能源本身循环率会在百分之百下由负转正。
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让这股能源循环起来的话，它就会永远持续循环下去。没错，就类似在这颗星球的内部天竜力不断在循环一样。
阿一创造出来的宝珠，是天核或克瓦伊连舰队的燃料库中枢内中被加工完成的竜核压缩到极限链成出来的东西放入神结晶内作为中枢。让这个和神结晶融合，虽然会使天竜核的能源持有量变少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透过昇华魔法和再生魔法就使循环效率得到爆炸性的提升。
其中心核──会以真核为中心随着重力魔法产生重力场使能源无法逃到外部，并且在神结晶的外廓利用空间魔法来使正向能量具有活性化的性质容许能在外部作用起来。
失去活性化之力的正向能量会产生变质，它会在真核吸收下再次转换成正向能量。因为损耗是零所以就会永远循环下去。
「现在，只是利用天竜力和这个来作动这个世界的机器。但是，魔力转电能、电能转换魔力方法还没有找到。同样地如果能找到天竜力与魔力相互转换的话⋯⋯」
『等、等一下呐』
无限的魔力，或者说自在地运用无限的热量──梦想会扩大，面对兴致勃勃在谈起来的阿一，缇奥出声打断了。面对不拘小节如同少年般的表情在侃侃而谈的主人，到底就连缇奥都忍不住感到战栗了。
更进一步的说，拥有关键的核，能在球体内永远持续循环下去的那个，可以说就是在模仿这颗星球。那就是⋯⋯
『主人哟，虽然你讲得很起劲⋯⋯那个，可以说已经是个行星了不是吗？』
「嗯？　⋯⋯嘛，要将它极单纯化一语蔽之那种说法就很微妙了。也没有错吧。唔～嗯，这麽说起来还没有命名⋯⋯好，就给这家伙取个名字吧」
──永久机关　格拉斯普・葛洛利亚（注：有永恒圣歌的意思）
魔神大人，终於创造出星球，好像还掌握在手中了。
「缇奥。回去後就让月她们看看亚文斯特号吧。改造好之後就可以去宇宙了。有格拉斯普・葛洛利亚也不需要去担心燃料。来试一下２０ＸＸ年宇宙之旅吧！」
虽然缇奥还处在满腹的惊讶状态下，但一看见在高兴的阿一後心情也逐渐冷静下来了。
即使活了超过五百年，在阿一的身边活着都不会厌倦吧，总觉得在想那样的事情同时，就很有朝气地『是啊！』回答了。
这时，从稍远的地方传来声音。「喔呀？」地相互都感到困惑，阿一和缇奥回过头时，那边就出现正稍微摇摇晃晃在飞行成竜之姿的克怀贝尔和乘坐在他背上的罗瑟的身影。
并且就连驾驶战斗机的鲍维德和克洛姊弟、萨巴斯都在。在他们的後面，也有相当多人们乘坐战斗机或小型艇在超出乘载状态下飞过来了。竜群们则是担心他们一边并肩而行一边在守望着。
「那边的小偷～～。请把亚文斯特号还～～回来！」
「从传说的竜骑士到魔王，然後升格为魔神，却在最後变成小偷了啊。不认为发言很过分吗？」
『可以为能将那种说法奖的这麽坦然的主人的神经大条乾杯呐』
阿一和缇奥相互在调侃。苦笑着的提噢，对着阿一投以温柔的目光同时给予建议。
『好了，在这里被逮捕作为冒険的结束也刚好。主人哟，差不多该回地球了吧』
「嗯～？　⋯⋯说的也是。月她们也差不多要来迎接──」
『不对，那是没错。你有带着吧。罗针盘』
缇奥的发言，使阿一「果然被抓包了啊」地在苦笑的同时从『宝物库Ⅱ』内取出罗针盘了。
「是什麽时後注意到的？　果然是那个吧，将亚文斯特号送到克瓦伊连的那时候吗？」
『不是，感到奇怪是在一开始在追逃走的战斗机的时候呐。确信是在搭上航母那时喏。不论何时，主人一点迷惘都没有。在这只有天空的广阔世界里，居然可以确切掌握到对手的驻地』
「从、从那时候开始啊⋯⋯不愧是，缇奥。超变态的敏锐」
『嗯嗯，别不经意就给人称赞呐。会坠落的吧。咳哼，大致上，是要妾身放开来去享受二人时光这样的顾虑对吧？』
「早早就被抓包就没意义了」
面对尴尬地在说「玩过头了啊，我」在抠抓脸颊的阿一，缇奥唉的一声解除竜化了。然後，就若无其事地去亲阿一的脸颊了。
「在关心妾身的主人也好，像孩子一样嬉闹的主人也好，都让妾身很满意。谢谢喏。那麽，我们回去大家那里吧」
「⋯⋯你啊。跟你在一起时，偶尔，感觉就像个孩子一样」
苦笑着的同时，一边在用罗针盘寻找并且去想像故乡的地阿一一边伸出水晶钥匙。拍打在空间上形成波纹，出现一扇二米左右高度的庄严之门。
「啊～～～，等等！请等一～～～下！」
『哔咿！哔咿！』
以罗瑟为首，亚文斯特的人们都大声地在呐喊着。
朝那样的他们回过头的同时，阿一也同样说话了。
「亚文斯特号我就稍微借走了哦！不久还会来玩的！到时候，会让大家看看魔改後变得像豪华客轮的亚文斯特号的！」
不是战舰，而是人们的梦想浪漫的豪华客轮。
那句话，充满了罗瑟的，以及亚文斯特的人们的内心。原本，就没有真的要去要回来的意思。没有奇怪的误解，只是这样说出来而已。
「啊啊，真是的！请慎重对待哦！因为是我们的第二故郷！请打造成一艘出色的船！我们会一～～直出借的！絶～～～对，请还要再来！乘坐那艘船！」
「哈哈。好啊！在这个世界的天空飞翔是最棒的。还会，在来冒険的！期待再次，再会了！」
阿一和缇奥笑着挥挥手，往背後一倒地投身进到传送门了。叩叩叩地传送门的们响起沉重的关门声。透过那个间隙，看见亚文斯特的人们大大地在挥着手。同时一起大声说出「谢谢！」的话语。
咻咻咻咻这种风切声灌进耳里。
「主人哟，可以问一下为什麽吗？」
「抱歉，稍微失误了」
阿一和缇奥，平安回到地球了。地点是在高度八千米的位置。絶赞，自由落体中。姑且，是在南云家祖父母的房子的正上方。因为一直都在天空上，虽然想要转移到院子里但感觉出错才会出现在天空上。
面对相当荒唐的回归，阿一有点不好意思在装傻。
就连在说话的时候也在往地面接近，正感觉差不多该准备好降落姿势时，二人就被轻柔的金色之光包覆住了。一瞬间，二人就像被从重力的枷锁下解放开来一样慢慢地在降低高度。
往地面上俯瞰过去时，就看见闪到腰的爷爷，和一只手衣服要晒并且张大着口在仰望天空的奶奶，以及露出温柔微笑的月。
从出发到现在大约过了三天了吧。但是，却看不出月的表情有在担心。啪答啪答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缪和希雅，蕾蜜雅也都没有那种感觉。不如说，是「终於回来了啦～」这种看起来很惊讶的神色会比较强烈一点。
在庭院前方降落下来的阿一和缇奥，就一边看着月在使用魂魄魔法，让看见从天而降的孙子和孙媳而吓到灵魂出窍的爷爷和奶奶回到现世来的同时，
「我回来了」
「回来了呐」
这样地在传达回家的话语。
「真是的。阿一先生和缇奥小姐，你们二位是到哪去散步了啊！是有看见放着一张要去冒険的纸条，但是整整三天都不见人影！」
希雅一副气呼呼的模样。兔耳则是「嘿嘿，有发生什麽事情吗？」地在直竖着。
「姆。爸爸和缇奥姊姊都太狡猾喏！缪明明也跟去的说」
「姑且不论我们，爷爷大人和奶奶大人都非常担心喔？」
缪抱怨的时候还一步步走过来紧抱住阿一的脚了。因蕾蜜雅的话而将视线转过去，回魂且昏过去的爷爷和奶奶就在那里。菫和愁正在照顾那二人。二人同样都，「欢迎回来～」事实上给一种很淡然的感觉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都在哪里做什麽呢？」
月微微歪着头在询问た。从留下来的纸条来看明白是自发性出门的，但到底三天都在外过夜，似乎是推测总觉得是遭遇上什麽摆脱不了的事件了吧。
阿一看了看缇奥。缇奥也在看阿一。忽然就在在相互注视之後，阿一就浮现出微微的笑容，
「秘密」
就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了。
和缇奥二个人所展开的冒険，直到必要之时到来为止都会存在於二人的心中吧。提噢，用嘴里像是塞满了什麽甜点而鼓起脸颊来的表情让视线在旁徨。
看见那样的二人，月在稍微困惑一下後，就露出淡淡的笑容。
「⋯⋯是吗。缇奥，开心吗？」
「嗯。非常开心」
像是被月的温柔微笑给吸引住一样，缇奥也同样，浮现出宛如少女般的微笑了。
「⋯⋯正好是中午，要吃饭吗？」
「噢。肚子很饿了」
「没错呐。因为各种事情都辛苦过了啊」
就在被月提议的时候，面对阿一和缇奥的肚子很有默契地咕噜地响起来，使月噗哧地笑出来的同时回到房间里了。
跟在後面走着的同时，阿一和缇奥总觉得在仰望天空，相互做出那样的行动後就发出奇怪的笑声了。
「等等，那种相互了解的感觉！即使月小姐不管，我可不会放过的哦！呐呐，是有什麽事情吗？请告诉我啦。因为你们二个，絶对有将什麽给消灭，有谁发出悲鸣，或发生凄厉惨叫般的如同祭典般的骚动了对吧？非常令人在意」
「缪也是！缪也很在意喏！」
面对被兔耳和幼女的拜托，二人笑得越来越可疑了。
就这样一边缓和希雅和缪的情绪，阿一和缇奥偷偷地交谈了。
──哪天，就将巨大战舰和永久机关披露出来吧？
这样地说了。
真的很开心。


◎026　优花编　梦想和爱以及希望的――
下个长篇後日谈的之前杂谈。
之後还会放入１、２次适当的故事进来。
顺便一提，这次的故事的时间序，是在回归之後的一个月左右的事。
现地采访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对发现到的有趣题材进行采访，并且报导出来的工作。
我滨田翔太（２８歳），就是那种现地记者中的其中一人。主要是介绍隐藏在镇上的名店或名产。⋯⋯虽然不至於会没饭吃，但也不至於会很卖座，所以偶尔会跑一些八卦消息。
那样我最近在关注的，就是西餐店『维斯德莉亚』。隐藏在镇上的名店中，无疑是一间能料理？咖啡一起满足的店舖。
原本是要正式去接洽采访的委托，详细听听关於自豪的各种料理，但是现在的我，
「欢迎光临。决定好要点餐了吗？」
「啊，嗯。这个蛋包饭，和茉莉花茶。还有餐後的调和咖啡也拜托罗」
「蛋包饭和茉莉花茶。饭後要调和咖啡吗？谢谢。请稍等」
就像这样，是一名普通客人。当然，我是个现地采访记者的事，和想要采访的事都没有告知过店家。
对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现在，正在注视着慎重地在接受点餐这家店的女儿园部优花酱的背影。
身材，算是相当曼妙吧。染过的一头栗子色的头发仪态很好的走路姿势，与不良少女的外表相反给人一种很认真的印象。这样子的她会休假日在店里帮忙。虽然是现役女子高生但气质相当的冷静。那又更增添一股成熟感。
修长的身材，就连那双动不动就给人像是在瞪人的锐利目光，都会在和客人对话时柔和地放松下来，那种落差感又会给人好印象⋯⋯
啊！？坐在对面那桌的妇人在用意外的眼神瞪着我！？不、不是的！我絶对不是用在做亏心事的心情去注视的！真的！所以，请不要用那种我是盯上女子高中生的变态那种目光在看我！
妇人残存着警戒心移开视线了。她会和优花酱用名字的相互冲呼，恐怕是常客吧。将这家店的优花酱当成亲生女儿，或是孙子一样来看待的年长者非常多。
岂止坐在对面那桌的妇人，不知何时坐在隔壁桌用如同是在找寻犯人刑警一样将视线投过来的大叔，和在店里最里面的位子上一边读报纸，其实，是透过报纸上的洞在监视我有如侦探般的老人也都是。
⋯⋯大家，都在担心她吧。不久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事，现在，在她的周遭所引发的骚动的那个原因。
当然，不仅是在担心，还因为她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孩子──
「让您久等了。茉莉花茶」
「啊、谢、谢谢」
糟了。想着想着就口吃了。优花酱对我的可疑举动感到有点困惑。大吃一惊的表情还⋯⋯
「怎麽了吗？」
「没、没事，没什麽」
虽然是个专业的现地采访记者但脸丢大了啊。干嘛要对小我一轮的少女动摇啊。我咳嗽了一声。便将意识切换到工作模式。必要的就只留下细小的事都不会忽略掉的观察力。以及，为此该有的集中力。
「话说──」
若无其事，拿不出一点话题来引导话题的我虽然开口要去攀谈，但在此之前，店里的门铃让人知道有客人来了而发出叮铃叮铃地声响了。
当然，优花酱的视线很快地就从我身上移开来。她向进到里面来的人，仅只一瞬间瞄了一下之後，就向我行了一礼就离开了。
总觉得，感觉妇人的视线也注意到优花酱的视线变的锐利起来而往进来店里的男人看了过去。是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将很大一个肩背式的背包放下来不修边幅的男人。在我专业的嗅觉下，闻到那个男人的真面目。那麽，他的目的果然⋯⋯
「──所以，我不是也说过好几次不接受那种采访了吗。请不要到店里来骚扰」
「好啦好啦，请不要那麽无情嘛。虽然你很坚持，但我们觉得并没有什麽啊。就五分左右就好。当然是会在打烊後吧？只是稍微问一下下啦──关於你们，这群『归还者』」
宾果。果然是用那个理由的同业。
──归还者
那就是将她卷入陷入复杂状况的原因。
优花酱一年前和同班同学一起行踪成谜了。在当时大白天在学校里发生神隠而惊动各界。不过我也被引起兴趣而去做过调查了。
但是，尽管众多的专家都做过调查了，但就结果而言，就连她们消失的原因和行踪都没办法确切得知。
进一步说，被认为可能会就这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不久前，优花酱她们却是突然回来了。和几乎所有的学生一起。
她们是去哪里了吧。当然，不仅警察就连各种公务机关或报导媒体都聚集而来，不过，给他们的回答是──在异世界与邪神所率领的大军战斗了，这样的回答。
会被怀疑是精神异常，或是る被药物洗脑是理所当然的。似乎也被检查过好几次了，但结果，都找不到她们的异常点，使得许多机关便以此来作结论了。
──发生过神隠的他们，在隐瞒空白的一年间的事
报导很热烈，似乎对公部门机关的追踪也变强了。因为也有没回来的学生，要说理所当然也真的是理所当然吧。
但是，这时却发生异常事态。以某一天为分界，彷佛就像海水退潮一样对他们的追访都平息下来了。
像我这种自由的在地记者，从业界的同伴或前辈，有交情的出版社的人那里，收到「这件事不要去关心比较好」这样忠告了。总觉得，是有我这种个人所无法想像的巨大力量动起来造成的吧。
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具有好奇心，或更在那之上的野心还想要采访的人，那种无可救药的人之中其中一个就是我，还有他了。
「请适可而止。再继续下去的话就当你是在妨碍营业了哦」
「⋯⋯唉。知道啦。那麽我改天再来。到时，愿意说出内心话的话我会很开心的。你也是，会对没有回来的朋友感到难过的吧？」
「⋯⋯」
店内，笼罩在很不稳定又不舒服的气氛下了。从老人家那边放出絶对不是很正经氛围的目光！那个男人，感觉会死在这里吧！？
到底，注意到店内氛围变的很异常的男人，脸颊微微地抽搐起来的同时就赶紧闪人了。从怀里拿出名片後，就强行地给优花酱。
「希望你不要误会，我想帮你。因为你还是学生之身，抱着沉重的包袱会很辛苦的吧？如果我可以的话，随时都能说给我听哦」
那种事情，用看的就能明白一边露出可疑笑容的同时边说边转过身的男人，在最後是为了要看看优花酱的样子吧，将手放在出入口的门把上的同时回过头了。
刹那。
「啊～，对了对了。你的──」
──咻啪
男人的话停下来了。不，是被停下来了。
像是掠过转头过来的男人的眼睛一样飞过来，自己的名片就这样夸张地插在门上了。
不，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吧。仔细看，优花酱就以单手插腰的状态，另一手的二根手指是并拢朝着那个男人的。彷佛，就像是夹在指头上将名片投掷出去的样子。
⋯⋯以前，有看过用射出去的扑克牌去切蔬菜的电视节目。所以，真的是很夸张的景象，但技术卓越的话要做到不是不可能吧。
纵使，名片要比扑克牌要厚一点，射中的门可适用很坚硬的材质所木制而成的。直出去的可不是以此为业的专业人士，而是假日时在帮家里的忙的女子高中生！
男人的视线慢慢地往插在出入口的门上看去。已经掩饰不了脸颊上的抽搐了。
对着那样的男人，优花酱用凛然的声音说出话来。
「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即使看起来是这样却是个相当强的女人，所以自己决定要背负的重担就会自己背负到最後的哦。而且⋯⋯」
优花酱温柔地笑了。那是百分百的信赖？什麽担忧或是担心都没有任谁看到都会明白，一种难以表达出来的魅力归结起来的笑容。
「因为紧要关头，总会有能够知道的人」
所以，快点拿着那张名片回去吧。在充满魅力的笑容中潜藏着无言的压力。啊啊，却时，在那种笑容和眼神下被命令的话是不会有想反抗的感觉的。
「是吗。不要後悔就好了」
是竭尽全力才吐露出来的台词吧。粗暴地将名片拔出来的男人藏不住焦躁就离开了。
呼地一声吐出气来的优花酱，就微微地向一职在厨房和柜台守望着的双亲点点头了。双亲也微微地点头来回应後就回到自己的工作上。
「那个，发生骚动了。真是对不起」
优花酱向客人们低头赔不是。常客们都争先恐後「别在意」「放心吧～」「下次敢再来，就让叔叔的部下收拾吧」发出这样的声音。就连不是常客的客人也是，都被刚才优花酱的凛然模样和笑容吸引住而不在意的样子。
倒不如说，是来回张望地让很感兴趣的视线在投射过来。那是她是『归还者』的缘故，不如说是单纯对优花酱本身很感兴趣所投射出来的眼神。
嗯，这样一来优花酱的中毒者是会增加的吧。不过，我也是对刚才的优花酱──
妇人放出锐利的视线过来了。那个妇人絶对是超能力者。
话说回来，那麽有办法的人是谁呢？
那麽，自从知道优花真的是个投掷卡片的高手这个令人惊愕的事实後过了一星期左右。
我在这段期间也来四次维斯德莉亚，在观察优花酱了。
⋯⋯不，我不是跟踪狂。说到底是工作。是秘密采访。虽然对优花酱很不好意思，但我既然是职业的，就该不留情。常客们的不寻常的视线也好，忍受优花酱的笑容这种炮击也好，她都没有显露出内在！
结果很令人失望，完全在做白工。她没有可疑的地方，就连来玩的同学们也没有可疑之处。
就所知道的部分来说，她是很认真的女孩子，很惹人怜爱，不只会投掷卡片甚至连掷原子笔到蔬菜棒都难不倒她这般具有大师级投掷能力。
我，是第一次知道她可以用原子笔可以射穿智慧型手机的事实。
被那麽做的好像是同班同学的男学生和优花酱，
「园部！？干嘛这样！？那支手机都报销了不是吗！是因为你是那家伙的爱人才会这麽得意忘形的吧！？」
「闭嘴，笨蛋玉井。我才不是他的爱人！你会这麽说，是因为最近，被月小姐她们用像是看到脏东西的目光在看待的关系对吧！？」
「才没那种事情好不好！？啊阿，（手机）都变成缇奥小姐那颗被南云给贯穿的屁股了不是吗。我的手机被贯穿连修理都没机会了哦。可恶，资料可以拿出来吧？喂，园部，负起责任去拜托南云吧。如果你也是那家伙的爱人的话──」
「哼」
「啊啊！？红萝卜和菜头及小黄瓜都刺进我的手机里了！？」
真有学生味的吵架展开来了。
我，是第一次知道蔬菜棒也能贯穿智慧型手机这个事实。
虽然有几个很在意的字眼被说出来了，但因为红着脸在生气的优花酱总觉得很可爱而没有记起来。
即便如此，『爱轮』是什麽意思？哎呀，最近的年轻人所说的话很难懂啊。（注：爱人，这位记者是用片假名叙述内则用错别字处理。另外，爱人是情妇的意思）
我没有要领地在回忆的同时，今天也打算踏进维斯德莉亚。
即使没有归还者的情报，这家店的料理也很棒的。店内的气氛也很平静，一边喝着饭後的咖啡的同时还能放松一下。如果整个人沉浸在严峻的业界内，在这种店里面就会非常疗癒。
我来到可以看见维斯德莉亚的地方了。店舖显露出来的格局中，能看见一面很大又漂亮的招牌。时间是傍晚，在茜色的夕阳照耀下的维斯德莉亚，往往都能看见通往别的世界的入口。
「在说什麽啊」
是她遇到的神隠吧。将那种不可能的想像挂在嘴边，自己对自己吐槽了。虽然是稍微一下下，我已经打算只就采访一般店家的方式去采访就好。
店内的气氛和料理、咖啡，以及美女女子高生是未来的第二代～
嗯，好像十分具有话题性的样子。不过，这麽做的话，必然会使优花酱的来历『归还者』的问题会浮现出来。
在苦笑的同时，正当我快要到了目的地时，突然就有一名眼熟的女孩子从店里出来了。是优花酱。
「怎麽了？气氛好奇怪啊⋯⋯」
优花酱一只手拿着手机，一边在跟某人讲电话一边匆忙地走在和我前来所不同一条的道路上。
我微妙地感到很在意，最终没有进到店内，而是就这麽跟在优花酱的背後了。
优花酱在路上就挂断电话小碎步疾行起来了。
⋯⋯速、速度意外的快。因为工作使我对腰腿很有自信，但跟到都让我开始在喘气了。原因只有一个。乍看之下优花酱像是碎步疾行一样，但其实，每跨出一步便一步步相当快地在加速。必然的，使我几乎用全力在跑起来。
优花酱。我不知道你是投掷高手，更还是个碎步疾行的大师。
哈～哈～地在喘气的同时，死命跟在女子高中生後面的男人。就旁人来看确实怪异吧。我一边在祈祷不会被人报警的同时一边在奔跑。
优花酱，进入到某间等待出售的无人大楼内了。
「在这种太阳就下山的时间，到这种地方来，到底要做什麽？」
我觉得可疑的同时，优花酱不知何时，便将随时都可以通话的手机紧紧地握在手上了。同时，在感受到一股会成为独家新闻的气氛下我将随身携带的相机给拿了出来。
确认四周都没人的同时，我便谨慎地踏入大楼内了。
原本就是被当成办公室使用的吧。一楼的部分很宽广，优花酱的身影就出现在那中央。
我则是躲在柱子背後在守望。
然後没多久，建筑物的深处就出现五名男人。所有人都穿着西装。怎麽看都不是正经人士。
「来了啊。那麽我们店里的客人在哪里？」
现在察觉到。优花酱是被那群奇怪的人给叫出来的！有客人被当成人质！到底那些人是什麽人？是诱拐并将人监禁起来的不寻常事态。
我无言地按下快门了。
「请不要慌张。我们并没有做出诱拐的举动。他们都照平时那样，这时候是到了该吃晚餐的时候了吧。只是附近有我们的同僚在监视而已」
「是吗。然後？是想要我做什麽？」
明明是处在意想不到的状况下，但优花酱却这麽将手放进上衣的口袋里，不知不觉时嘴里就吹出一颗口香糖的泡泡。她的表情一点都没有恐惧和焦躁，怎麽看都向是吃惊的神色比较强烈。
乍一看，是很对大人很不屑的不良少女──看起来就像这样。
实际上，对方就是那种感觉吧，似乎微微地皱起脸来了。
「就如以前说过的那样，只是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关於你们拥有的能力，以及有关被给予的方法、地方」
「唉。那麽，为什麽要用这种方式把我叫出来？」
是盯上他们这群归还者的情报的人们顺着一连串的对话就能明白了。但是，归还者并不只有优花酱。为什麽，不挑其他学生而要找她。
那个回答，从男人的嘴里被说出来了。
「再怎麽说，你都是那名少年的爱人吧？」
「⋯⋯」
又出现了。『爱轮』这句话。会不会是什麽黑话呢？哈哈，完全搞不懂啊～。咦，优花酱为什麽脸会那麽红？刚才那副冷酷的样子是去哪了！？
面对总觉得气呼呼在瞪人的优花酱，男人继续往下在说着。
「那名少年的异常性我们非常清楚。要靠近他和他的亲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同僚陆续都『转业』了。在其他的学生中的影响力看起来很弱。但是，你不一样。虽然是在亲人之外，但却和那名少年有特别的关系。如果是由你来说的话，那名少年也不可能会拒絶的」
特别──诶？怎麽回事？那部分没听清楚啊。
「希望你照我们的指示做，向他提出愿望。只是这样而已。这样一来，你店里的客人，就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到你的店──」
「等等，那个爱，爱、爱人。是听谁说的？」
来自於低着头依旧是气呼呼的优花酱的提问。男人「为什麽会在意那个点啊？」只这麽说了一句就挑起单边的眉头开始回答了起来。
「主要是你的同学们，其次是你的父母吧？平时在店里就那样的在讲了，就连你去买东西的地方也是这麽说，不是爱人而是想要正常地结婚这类烦恼的话都被报告上来了」
「⋯⋯请大家要记住哦。我的蔬菜棒对手机可是很饥渴的」
看来随时都会像那名少年的智慧型手机一样，同班同学们和父母的手机都会成为蔬菜棒的牺牲品。
抬起来的优花酱眼神很锐利。在拥有细长的眼睛漂亮的脸蛋下，使那种表情显得更有魄力。正面的男人在一瞬间就缩起身子了。
「总、总之，愿不愿意照我们的『合作请求』来做呢？」
「不答应的话，便随机使我们家的客人发生不幸吗？」
「⋯⋯」
无言的回答就是肯定的证明。
我在事情终於演变到意想之外的状况下时，姑且就能开现场决定去报警了。一瞬间浮现在脑海的是，突然平静下来归还者的骚动和同业们的忠告。加上，从那群西装男的口气及经验法则所显露出来的氛围来看是公务机关的人的可能性很高。
说不定联络警察是没用的。在通报者者＝目击者这个理由下，我本身或许也会遇到危险。
但是，不可以让事情这样下去。优花酱明知有危险，却为了店里的客人而单身前来赴约。比自己要小一轮的女孩子，为了他人而鼓起勇气前来！那麽，我就必须要去做自己能做的事了！
因为，我也是爱着维斯德莉亚的客人！
（优花酱。请不要刺激对方，再稍微撑一下下──）
不能像个英雄一样冲出去而感到懊恼的同时，我试图躲到报警时不会让声音传出去的地方。
但是，那件事却没有成功。
「呜唔」
「⋯⋯真是的。你们这些老鼠，是从哪进来的啊」
我被抓住了。连我的背後都有他们的同伴。脖子被手臂勾住往上拉而感到呼吸困难。身体被一只手控制住，相机和手机都被抢走了。然後像是被硬拖出去一样被从柱子後面带了出来。
是注意到骚动了吗，优花酱她们往这里看过来。男人们都一脸苦涩。优花酱像是在说「怎麽搞的」的表情。哎呀，我很想说点什麽，但是优花酱，再稍微多点反应会比较好⋯⋯⋯你的胆子是怎麽回事呢？
「那个人，姑且，是我们家的客人？」
「在地记者，滨田翔太。看来似乎是在调查你的周遭的样子」
因为名片被抢走而使来历曝光了。优花酱，在知道我骗人时会露出什麽表情来吧。因痛苦而映入到朦胧视野中的她的表情⋯⋯啊，嗯，就跟平时一样呢。没什麽想法呢。冷静到不行。哭出来会比较好吧。
「那个人的来历一点都不重要。然後？要对那个人怎样呢？」
「⋯⋯不是你该知道的事。交易算是答应了吧？那麽，早点回去店里就好。对今後的事改天会连络你。很感谢你的帮忙」
是在说什麽啊？还是在威胁女学生！
在我的心中有一股无以言喻的愤怒情感在翻搅。自己今後会如何呢。当然也有恐怖的情绪。脑海里已经乱七八糟了。怎麽办才好？怎麽办才好！？只有这样话语在流逝着。
在絶望的状况中，响起呼的声音了。是优花酱的声音。
「⋯⋯啊，嗯。这边没什麽。啊，这样啊，结束了吗。ＯＫ」
男人们感到很讶异。我也是。因为，优花酱是在对着虚空讲话。
面对很突然的状况，我只感觉到混乱，但看来男人们就不同了。是想到什麽脸色一变便往怀里伸手过去了。
「啧。是某种能力吗！？老实一──」
「吵死了」
优花酱的语气很不客气。随即，二名男人就在发出短促的悲鸣後就倒下来了。几乎同时，优花酱的脸向着这边过来，下个瞬间，她便噗哧地将什麽给吐出来了。
它在发出风切声的同时从我的太阳穴附近穿过去，紧接着，拘束在我脖子上的压力就消失。因为「唔」这样的声而使我回头过去时，就发现那里有个用手摀住眼睛在呻吟的男人。
跌坐在地上时，我的手就有软绵绵的触感。仔细看，那里有个细长条状的口香糖。优花酱在吃的口香糖。即使已经嚼过，但或许是优花酱用含在嘴里的口香糖射中男人的眼睛也不一定。
就连在我还在发呆的时候，都还不断传来呻吟声和悲鸣。
视线转过去时，已经有五个男人倒下来了。脚被劈哩劈哩在放电着的匕首刺中，而一颤一颤地在痉挛。
「可恶。做出这种事情，你以为能善了吗？」
挨了一下口香糖的男人，一只眼睛在流眼泪的同时那麽在说着。同时，偷偷地将手往怀里一伸──朝那只手噗哧一声一把细长的匕首就刺过去了。
「那句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敢在有下次，就等着被魔王大人处罚」
啪擦一声优花酱弹起一个响指。刹那，刺在男人手上的匕首便劈哩啪啦地弹开来。男人在发出一声小小的悲鸣後就倒下来了。
「请在那边，不要动」
很快就理解那句话是对我说的，优花酱往出入口的方向看过去的同时，就朝倒下来的男人的方向举起手。然後，就发生什麽事了吧。匕首没有被人拔出来自己就往她的手飞过去了啊。
我因为眼前上演的荒唐事而睁大着眼睛。没有办法很从容将优花酱的口香糖从手掌上拿下来。
优花酱一只手将五把飞过来的匕首夹住後，彷佛就像个街头艺人一样单手开始表演起抛接的杂技了。非、非常危险的动作⋯⋯是这麽觉得，但她的视线依旧固定在出入口的位置上，那种极其危险又可怕的技术可以明白是被用来当作是消遣而已。
身材修长的她，单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则是在表演匕首抛接的杂技模样，如同是一幅画一样不禁就看到入迷了。
我不由自主地就想要说一些话，试图拚命地要动起嘴巴要说出话来。
但是，在那之前，优花酱为何会注视的出入口的理由就出现了。
伴随低沉的引擎声过来的是二辆黑色的车子。不管怎麽看都是倒在这里的人的同伴吧。说起来，在进到这里来之前，附近过没有车子。这种情况，好像是事先就做好准备了吧，或者是已经一段时间没连络才会过来的⋯⋯
「真是粗暴呢。南云说的没错，因为我们还是小孩子就被小看了？」
优花酱这麽在嘀咕了。头灯照向优花酱。脚边，当然就是跌坐在地上的我和倒下来的男人们，车子一到就来个紧急刹车，打算赶紧倒车走人。
「抱歉，是可～怕的魔王大人所下的命令哦。唉，就做能做的事就好」
在被车头灯照亮的室内，新的光源被产生出来了。是优花酱的匕首。被当成杂技在抛掷的匕首，随着轰鸣声燃烧起来了。
优花酱，高高地抛起三把匕首後，便将剩下的二把匕首以夹在指间的样子夹住，随即，配合「疾」这种很有气势的声音丢掷出去了。
拉着火焰尾巴在飞翔的二把匕首，彷佛就像雷射光一样拉出一条直线，各自刺中车子的引擎盖而发出爆炸声。车子失去动力，就连要控制也没办法就猛烈地往墙壁和柱子撞过去。
⋯⋯难以置信，优花酱的那二把燃烧的匕首就贯穿车子的引擎。
男人都各自从驾驶座上滚了出来。紧接着再次，优花酱就接住落下来的匕首并附加上火光後就投掷出去。尽管是用同一支手同时投掷出去，但二把匕首却很巧妙，描绘出不同的轨迹往男人们的大腿刺过去了。突然就在电击棒的效果下倒了下来。
「就这样吧。後续，就照南云说的那样进行事後处理⋯⋯」
优花酱一边转着匕首在把玩，一边将视线往我这边对过来了。
⋯⋯是相当非日常的事态吗？
和她一起共享了很特别的事情。我，会成为守护她的秘密的合作者吗？我们二个人会对上巨大的组织吗？能疗癒因战斗而疲惫的她吗？
就这样总有一天我们二人⋯⋯
「那～个，总之，在你还在高兴的时候要先说声抱歉了，嘿」
噗哧一声被什麽给刺到了的触感。仔细去看手背那里有刚才她拿着的匕首。嗯，等一下啊，优花酱。仆的手现在，在手心上可是处在黏着你吃过的口香糖的状态下，手背却是噗哧地被刺，这到底是什麽状况⋯⋯
「下次，请作为一名普通的客人前来光顾吧」
「喂，等一下，啊呀呀呀呀啊呀呀呀！？」
就这样我的意识就被黑暗吞没了。
她最後所说的话。是吗，你到底，都不想被任何人知道自己战斗的事。那是你的觉悟啊。
喜爱日常，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会为了他人而毫不犹豫地闯入非日常。
啊啊，我明白罗。该如何称呼这种女孩。居然真的有存在呢。
没错你就是──
遭受到某个公务机关粗暴的袭击之後过了几天。被当地人所喜爱的西餐店维斯德莉亚。中午也过去了，如果不在人进人出的时间带虽说是假日店里也是稀稀落落的。
在那样的维斯德莉亚店门奏响通知有客人上门的铃声了。在擦桌子的优花将视线看去，那里有着玉井他们男生三人组，和宫崎奈奈及菅原妙子。（注：菅念「间」这个音）
是朋友们又来闲聊了吗露出苦笑的同时，就在优花要献上欢迎的言语时，
「哟，魔法少女！」
「生意兴隆啊，魔法少女！」
「哎呀，相当上相啊，魔法少女！」
收到来自男生三人组的奇怪称呼了。除了爱人接下来是魔法少女？不错吧。如果有意思的话会打起来吧。智慧型手机的备用机都准备好了吗？
维持着笑容，优花从厨房拿出野菜棒。
「等等慢着，优花！并不是我们在调侃你啦。不，是玉井君他们在调侃你喔」（注：怕有人看不懂，前半句指的优花所有的同学在捉弄，後面是将责任都推给男生）
「啊哈哈，喏，优花。这个」
奈奈很快地藏好自己的手机在安抚优花，同时苦笑起来的妙子就从包包内拿出一本杂志递给优花了。在旁边的是，「只、只有这孩子别动手啊！」地在说话的玉井将手机捧在肚子上蹲下来了。
「真是的，到底是怎麽回事啊」
一边这麽说一边让视线落在拿过来的杂志上，看来那是一本二流的八卦杂志。专门在刊登都市传说这一类的东西。可信度是零。那种杂志。
找到有摺痕那一页的优花，朝妙子她们投以讶异的眼神并翻开那一页，
「！？」
愣住了。
很正常。里面是，
──黄昏的决战！魔法少女真的是存在的！从神秘的组织手中守护市民的她的真面目是！？
这样的标题被大大地刊登出来，还放上一张优花放出火炎的照片。
当然，优花的脸不可能有照出来，看上去只是像放出火焰一样的女孩子的侧写。但是，对认识优花的人来说一眼就能认出是谁了。火炎中隐约可见的匕首，以及带有火花的匕首就是证据了。
优花是，「魔法少女？不对，是魔法女子高中生才对吧？」「不，是魔法爱人吧」「好像会得到很下流的回应吧。乾脆就叫魔王的爱人如何？」等等面对一边说一边大喇喇在笑的玉井他们的手机就在几道以弯曲的轨迹被丢掷过来的蔬菜棒打出一个洞来的同时，自己的电话响了。
『怎麽了？』
「才要问你是怎麽搞的，南云！隠藏呢！？不是要隠藏起来吗！？」
『啊啊，那篇报导啊。那好像⋯⋯嗯？总觉得好像有听到悲鸣？是玉井他们吧』
「那种事情不重要，解释一下我变成魔法少女的原因！」
目光投向虚空抱着手机的同时，放着「这次是芹菜啊！？可恶！」这样叹息的玉井他们不管，优花在质问起阿一。
『不，相机里的数据我全部都删除了，记忆也操作了。到底是专业的记者。看来是预先用智慧型手机同时拍下几张照片，传送到自己家里的ＰＣ上了吧』
「唔。每次来店里都会都会有黏呼呼的视线，还以为一定是不入流的三流记者的说」
『⋯⋯嘛，你的辛辣评语就先不管了。是趁公安方面的应对还在处理时，被那名记者拿去八卦出版社发稿的。明明应该没有记忆了，只是觉得很有趣才立刻行动起来的吧』
优花下定决心。下次如果那名臭记者来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好看。
只有朋友或同伴，才能从那张照片中判断出是优花吧，再怎麽说都是地区型的八卦杂志。不论是发行数量，或是购买者都很少。优花，是对怨恨先将我当成是客人而没把人弄昏，面对自己的愚蠢吐露出放弃的叹息了。
顺便一提，最後让我昏过去的，总觉得是在最後的时候，那名记者不仅是用黏呼呼的视线在看着自己，不考虑後果地在贼笑着，平时就会给人一种难以招架的感觉了。
『好了啦，说到底就是八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问题吧。』
「我，才没有感到不安哦。南云」
是为什麽呢。从视界之外感受到一种什麽在偷笑的感觉在看过来的视线。之後，就变成「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这种被吓到的视线了吧。
可以听见在电话的另一头，有人在叫阿一的声音。看来，似乎是占用到在处理纠纷的时间了。
「不好意思突然打给你。总之，我明白了」
『啊啊。那麽再见──』
面对很忙告知谈话要结束的优花，阿一姑且也回应──在此之前，像是想到什麽恶作剧一样发出窃笑声了。然後，
『再见，魔法少女优花酱』
「っ，可恶」
就在正要发牢骚前，就响起嘟嘟嘟这种空洞的电子音。气到在发抖的优花，凝视着手机的同时，脸颊慢慢地红起来嘀咕了。
「⋯⋯不要叫我，优花酱」
当然，在厨房及柜台的二人，还有五名朋友都没说话都在偷笑了。


◎027　平凡的学生生活①
让大家久等了。
是意外的日常系列。
虽然是①作为开始，但学生生活编打算以闲谈的方式穿插进来，所以才打上编号。
下周会不会继续写学生生活编呢还未定。要看心情吧。
一片云都没有青空延伸开来，在充满早晨特有的凉爽空气的住宅街的一角，
──叽咿（注：刹车声）
这种冲击声，
──呜呸！？
这种悲鸣响彻开来了。
「⋯⋯阿一？有在听吗？」
「嗯？啊、啊啊。我有在听哦，月」
发出叩叩地很有规律的脚步声同时走在阿一身旁的月，感到有点不满地正鼓起着脸颊。
也有身高差距的原因，从下方有如在窥视一样将视线投过来的月如同理所当然一样是抬着上眼皮在仰望，明明她那样的举动都应该已经看过许多次了，但阿一的心动却连眨眼间的跳跳都避免不了。
所以，造成刚才的冲击声和悲鸣的原因──就是擦身而过以脚踏车在通勤的上班族东张西望在骑车的结果，就连与电线杆激烈一撞而仰面倒下来的惨剧也一样，和视线同时意识也跟着远去了。
月快步地在往前进时，如果在那时候转身絶对会是个很华丽的转身。轻飘飘随风摇曳的金发像是被朝阳祝福了一样闪闪发亮，同样的轻飘飘翻飞起来裙子也以此在强调她的白是具有魅惑力的絶对领域。
──砰，哇！？
路旁好像是别间学校的高中男学生，似乎是从叉路上所发出来的悲鸣，是因为背对着在往前走的月笔直地在注视着自己而使心被掳获住造成的，就连阿一也无法转动视线。
「倒退走很危险喔？」
「⋯⋯嗯。但是，这样彼此的眼里都会有对方」
目不转睛但面无表情的表情稍微地垮下来。轻轻地放松下来的表情──面对月的微笑，使阿一的即视感被刺激起来而眯起眼睛了。
⋯⋯从阿一的旁边追过去的邮务员，好像脑髓被刺激到。面对开车往旁边看不专心的代价，要发生危险的车祸而叽叽──！！急忙踩下刹车。相当漂亮地演出一个甩尾，将车子给停下来了。
「⋯⋯阿一？」
月对阿一模样在困惑着。阿一想到即视感的原因，而「梦想变成现实了啊」在嘀咕了。那句嘀咕听在耳里，月更来到正对面困惑地提出疑问。
面对这麽可爱的举止，使阿一脸颊松开来。
同时，从旁边路上走过来的女子高中生突然间就摀住鼻子蹲下来了。从她手指的间隙幸福的红色液体正啪答地在垂落着。「又、又看见了。天使啊」地在嘟哝着的这位女子高中生，在四、五天前也在同样的地点啪答地垂落下红色的幸福，肯定是健康上没有异常吧。（注：きっと健康に异常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だろう。是反义的写法，指心里有病）
「之前啊，她就有看过穿那套服装，在倒退走的月了」
「⋯⋯嗯？有吗？」
「不，已经都一起上学好几次了，这样子是第一次。只是，坦白出来会很不好意思⋯⋯在哈尔崔那的大迷宫里，吧」
「⋯⋯啊。呵呵。梦想，做到了吗？」
「别笑啊」
阿一将头扭向一边的同时要咯兹咯兹地抓着脸颊了。被恋人的对方知道自己的妄想和愿望，即使是到了现在，不，正因为是现在才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阿一抱持的即视感的原形。在攻略哈尔崔那大树海所接受试练之一，就是原因了。攻略成员，在转移的同时会被显现出来的梦之世界。痛苦的事情也好，不如意的过去都会一笔勾销，因此体验过比期望还要更棒由愿望所构成的世界。
其中阿一的梦想是，在奈落所经历过的絶望和地狱般的痛苦还要更为美好的平凡生活。其中月就做为自己的恋人，会和她就这样去上学。沐浴在阳光下，纷争也好痛苦也好就连不安也都没有，二人悠闲自然着。
川着制服配裙子，踩着平底鞋，将书包挂在肩上踩着阶梯的月⋯⋯⋯跨越所有的苦难在前方等待着的梦想的景象，正是对阿一来说的幸福象徵。
「哈啊哈啊，仆的女神──呜呸！？」（注：あべしっ，是北斗神拳杂鱼死掉时的哀号声）
阿一在无意识下所放出去指弹，捕捉到路过的住宅在二楼房间透过窗帘的缝隙在窥探的男人的额头。当然，很俐落地就贯穿了窗户玻璃。
伴随能将脑袋给打落下来的冲击飞出去的男人，就这麽以将房间门撞壊的冲击力飞到走廊上。从家里面，「亲爱的，健治他！健治他从房间里出来了！」「什麽！最近每天早上都这样不是吗！终於，健治决心要回归社会⋯⋯呜呜」传来这种家庭和乐声音。
以窗户上所打出洞来的数量做比例，肯定和家人的对话也增加了吧。太棒了。
「已经习惯上学了吗？」
「⋯⋯嗯。很新鲜感到很快乐。特别是，可以和阿一二个人一起上下学」
面对试图转换话题的阿一，月加深着微笑来回应了。
「经过安排，感觉是没有特意去搭电车。要抄近路，骑单车会比较快吧」
「⋯⋯阿一不明白。二个人一起上下学是我们很重要的时间。这是结论所以不能有异议或反对的意见」
「这、这样啊。但是啊⋯⋯」
就如月所说的那样，在月、希雅、香织、雫之间有做好安排一周会有一次是以二人独处来实施。那是经过她们的意见所订下的结论，平时就会她们之中其中一位人会和阿一，一起度过宝贵的二人时光。
姑且，阿一有察觉那个脉络。只是，这四个人不论是谁，特别是关於月方面就意外地有切实的问题，为此就使得啊一的表情稍微感到讶异了。
「⋯⋯不想要，二人独处？」
「不是这样吧」
被用湿润的眼神一问，阿一也只能立刻回答。
倒是，在能看见月的表情的可见范围内的行人们都遭受到撞一起、跌倒、鼻子喷出幸福来的悲剧。
和月二个人一起上下学时，大体上在二人通过後就会化为灾害旧址。顺便说一句，没有礼节的智慧型手机的使用者们的手机无一幸免都被上天恩招了，在某种层面上都化成一条凄厉的悲鸣回荡开来的道路⋯⋯
阿一加快速度追上月时，就从怀里取出一个红框眼镜帮月戴上了。月突然就因为变成眼镜女孩而眨起眼睛了。
这副眼镜，其实是拥有阻害认知能力的神器，
──嘎叽！叽叽──，误写！连接！
──好、好可爱啊！？　呼哇。咕呸！？（注：後面二个拟声词都是临终前的悲鸣声的意思）
在戴上眼镜的月的魅力前，使神器屈服了。
「⋯⋯被赋予神代魔法的神器能将魅力无效化、吧。实际上不会是学会诱人的概念魔法了吧？」
「⋯⋯？」
小小声在自言自语的阿一，从月那边摘下眼镜了。一开始阻碍认知眼镜还意外地很有效果，但到了最近不如说就成了增加月的魅力的道具。
是怎麽搞的使阿一在左思右想，不过，听到这件事的母亲堇在大吃一惊的同时，意外地就「是和你在一起的关系吧」这样回答了。和最初相比最近旁人也都冷静下来，充分地享受和阿一的独处时间了。在与深爱之人的独处时间里，使月洋溢出幸福感了吧，好像就是这麽一回事的样子。
难道说真的是那种原因？这麽想的同时，阿一将视线从眼镜一回到月身上时，
暖呼呼～
只是和阿一的视线重合，从月的身上就涌现出小小的心型泡泡了⋯⋯像是能看见一样。啪眨啪眨地揉揉眼睛再看一次就只是在微笑着的月而已。看样子似乎是幻觉。
「车站，到了啊」
「嗯」
为了不要夜长梦多，要准备一个更强一点神器才行。当阿一这麽在思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绕远路来到最近的车站了。
月再次回到阿一的身旁，然後就用很自然的动作让自己的手挽着阿一的手臂。她身体的柔软触感和在拨弄鼻腔的甘甜香味，引来站务员先生和上班族们的锐利视线。就连现在，也显露出「大清早就看见这种放闪」厌恶般的表情了。
从早晨开始就沉浸在暖呼呼的幸福感中的月大人似乎完全不在意周遭，但回到现代日本面对要过着原本生活感到很担心的的阿一来说就非常辛苦了。立刻就陷入要用手去按住大腿之间的程度。当然，才使得在那里的伙伴没有变成一具电磁炮。
在车站的月台漫无目的地在闲聊时，每天早上必然会上演的景象开始发生奇怪的状况。
不管怎麽看，人群都集中在阿一和月所并排站立的车辆位置那里。男性虽然很多，女性也有相应的人数。他、她们乍看之下视线都是落在手机或报纸、书本上面，但就阿一来看非常清楚视线都是不停地在往这里飘过来。
（每天早上每天早上，都不会腻啊。这，已经是杀气的等级了吧。⋯⋯唉，每天早上都和不同的女人一起上学啊，要说无奈也蛮无奈的吧）
在排成一列的他们之中，不只月，也有希雅的粉丝吧。「玩弄希雅酱，真是个渣屁孩啊」可以听见不时传来这种碎念。顺便一提，和香织及雫上学时，阿一虽然会去她们家迎接一起搭电车，但那时候一定会看见上班族。
顺便一提，距离香织和雫她们最近的车站是以学校为中心的另一边的车站。距离这个车站有八站之远。（注：这里有暗示去接香织和雫时就已经来到上班族要上班的尖峰时间。而距离八站的概念就是从阿一家到香织她们那边单趟就要花３０分钟以上）
如果是普通的男子高中生，会在坐如针毡这种感受下到底会被无以表达出来的极度和某种负面感情的风暴搞到精神失调吧。
当然，在这里做那种事情的人精神上没有那麽柔弱。
斜眼看到排在後面的上班族大叔很微妙地在缩短距离，於是阿一就将手往月的腰一揽往自己这边拉近过去了。
平静不下来。杀人的视线倍增中。
「⋯⋯阿一？」
「呐，月。要绕远路是没问题，还是别坐电车吧？完全没有打算要让你被摸到，如果那种家伙是在未遂阶段虽然是能剥下那双咸猪手，但总觉得没有去量产人生告终的人吧？」（注：在日本性骚扰被定罪＝一辈子人生的污点很难会被录用）
呆然地在疑惑的月，一拍後就察觉话语的意思。不如说，是真的很自然就无视掉周遭的状况了。到底是原王族。面对森罗万象的视线似乎都会默认到意识之外。亦或说，或许只有阿一才会看见。
月「⋯⋯嗯～～」地显露出稍微在思考的举止後，慢慢地竖起食指了。
「⋯⋯『大家，不要在意我们～～吧』」
虽然是句慢条斯理的话，但拥有不可思议的回荡被嘟哝出来了。不可视的力量就像波纹一样扩散开来浸透整个车站，紧接着，包含逐步逼近过来的上班族在内，意识往阿一投过来的人们忽然就显露出一副恢复理智的表情了。
然後，为什麽会在这个车厢出入口排成长蛇状而显露出很不可思议的表情同时就往其他地方分散开来了。
「总觉得，是【神言】大放送啊。这样子就比较像坐电车上学了啊」
「嗯。如果用阿一的方式来说的话，这就是浪漫。所以不能退让」
「极、极力主张啊。知道啦。嘛，花不了什麽大工夫，尽早来强化一下阻碍认知的神器好了」
「⋯⋯眼镜？」
「是眼镜没错」
这点是不会让步的。眼镜女孩的月大人，很对阿一的味。
之後，直到到校为止，要搭上新来的电车的仁和要下车的人们，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神的言语被连发使用出来就不用说了。月大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慾望，是不惜会做出神的伟业的！因为有着阿一＞无法跨越的障碍＞其他 这样的原则！
来到学校的阿一和月，各自在聚集目光的同时来到鞋柜了。
到这里还有一个紧接的固定桥段。
──沙沙沙
的声音，信件如雪崩般倾泻而下。将信放在鞋柜里虽然是相当老套的方法，但除此之外就没有能传达想法的方法也是没办法的事吧。总之，在只有一部分的同学才知道月她们的联络方法的情况下，就更不用说想要直接说话时还有魔王级的护卫时常会在身旁了。
「依旧是老样子啊」
「⋯⋯嗯。被喜欢的感觉不壊。但是不得不说好麻烦」
难掩感到麻烦表情的月，一瞬间眯起眼睛看穿了什麽之後，就将一些信放进口袋里，除那些以外都塞进别的鞋柜里面了。顺便一提，那是香织的鞋柜。
「又是女孩子写的情书啊」
察觉放进口袋里的信件的出处，阿一带着苦笑说起话来。就如那句话所说的那样，月拿到的情书有三到四成是女学生写的。
「⋯⋯与其说是情书，不如说是想成为粉丝，或朋友吧，那种感觉之类的。明知有阿一在还送信来的笨蛋就不管了，但想要打好关系又是女孩子写的信就不能断然拒絶」
「这就是你受欢迎的原因吧」
面对有点感到困扰垂下眉头的月，阿一打趣地那麽说便打开自己的鞋柜了。虽然也有几封很可爱的信，但却孤零零地被堆放着。月大人的视线刺的人好痛。
阿一无奈地取出信纸就放到别的鞋柜里面去了。顺便一提那个鞋柜上写着『天之河光辉』这个名字。
对那样的阿一，月用有点感到好玩的表情询问了。
「⋯⋯阿一。不读一下放在最上面的那封信吗？」
「最上面的？为什麽，有什麽吗？」
在应用再生魔法就能明白信是在什麽样的情况下写成的面对月的话语，使阿一露出惊讶的表情。
月将那封信从鞋柜取出来後，
「⋯⋯嗯。仰慕阿一的可爱⋯⋯从伪娘的──」（注：这里是NETA笨蛋测验召唤兽的秀吉）
「嘿咻！！！」
用神速将信抢过来的阿一，用握力将信压缩到极限後就全力往校舍的方向丢出去了。不禁意就以时速１６６公里扔出去的同时，被压缩到比弹珠还要小的信就如雷射光束一样飞出去了。
从某个地方感觉有听见传来「啊啊，仆的信！！」这样的悲痛之声，但肯定是心理作用吧。
「⋯⋯总是，深受可爱系的男孩子的欢迎」
「不要这样。就只会有被克莉丝塔贝尔注视所带来的头皮发麻的感觉，『魔王，终於也要触及到那方面了吗！？』感到战栗的同时，就会若无其事拉近与我之间的距离。正常一点，谨慎一点才来啊」（注：克莉丝塔贝尔就是那个人妖）
「⋯⋯克莉丝塔贝尔。明明是个不错的人」
「我的屁穴可是被盯上了喔？哪称的上是不错的人啊」
面对露出厌烦模样的阿一，月噗哧地笑出声音了。被那样的月在高兴的样子所吸引，使到校的学生们的越走越慢。至少开始演变成人山人海的阵仗在看着表面上是以转学的名义带有美貌的少女。
阿一牵着月的手赶紧往教室去了。
阿一他们的教室是在校舍最上层的最角落。因为学年是二年级，通常应该会在二楼的校舍，但很正常会在谁都不会靠近的地方有间教室，起因就在於阿一他们是『归还者』
来自学校方面和一部份的家长着眼不安而提出意见後，要将好不容易才奇蹟生还下来的学生赶出学校这种要遭要指责的面子上，和将归还者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这种行政方面的意义上的妥协点，才会在同间学校隔出来的地方设置『特别教室』
另外，在阿一他们被召唤到托达斯当时，差不多是一年级的一半学期吧。所以，原本应该以留级来处理，不过，阿一他们既为特殊班级所以在学年上还是以二年级来处理了。
这是，阿一他们『讨厌留级』的要求，以及同情和温情这个原则下学校方面也作出希望能快点毕业的意见而达到一致的结果。
结果，就设置了特别讲习期间上进行考试，确认具有高中一年级课程的学力後，如果没提的话就同意升级采用了这种特别的措施。
当然，这也是魔王和他的老婆～们在暗地里行动起来的结果。
因此，行政上和媒体的应对陷入天昏地暗中，同班同学一同接受了特别讲习，在最终考试上以令所有人都无法抱怨的高分被同意升级了。
这时候，在特别讲习之後，同班同学们会召开读书会努力学习显露出勤奋的一面，让学校的相关人士感到很钦佩，但⋯⋯
教室里每次，都会传来「突破极限」这种吆喝声。
事实上，他们都靠服用Cheat Mate来让集中力和学习力提升起来的同时，更配合以深度・魂力一边突破极限一边努力学习。还不仅如此，放学後会在优花的店里集合，用时间水晶来延长时间来做读书会。（注：Cheat Mate，如果要翻成中文会是叫「作弊好朋友」，他的原形是Calorie Mate是一款大塚制药所生产的能量饮料，类似蛮牛的东西）
大家。都非常讨厌留级。
到达最上层，走在有教室的走廊上时来到半路人就减了。原本，就是不使用的教室或库房所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今天早上除了同班同学外，还有别的人影。
「那是，教务主任，和完全变成影子被遮住的爱子，老师？」
「⋯⋯嗯。好像起了什麽争执？」
确实，在那里有着一个梳着很不自然西装头的老师且是很有名的教务主任的背影，他的对面似乎有着娇小到只看的到脚的爱子。因为有教务主任在怒斥什麽的声音，所以很清楚是爱子在接受叱责或是说教。
阿一和月互看了彼此之後，便将气息遮蔽掉偷偷接近到教务主任的背後了。
「听好了，畑山老师。你是因学校方面的温情，才能继续当本校的老师。那件事要更有点自觉吧！」（注：这部分的桥段是NETA 麻辣教师GTO）
「是、是的。对此要表示感谢⋯⋯」
「既然如此，为什麽会做出贬抑本校这麽不谨慎的发言，知道媒体是怎麽在奚落的吗。还是对我很有意见！」
「对、对不起。絶对没有要贬抑的打算⋯⋯」
「嚯。设置特别教室的理由，学校方面是有差别待遇，这种发言就不是在贬抑？」
「不是！我絶对没说出差别二个字！只是，学校方面，如果能更平常心去来看待学生的话⋯⋯」
得罪教务主任的理由，好像就是爱子在媒体前的发言。爱子是以归还者们的代表这个立场出现在媒体面前的。姑且，采访是有正式申请的，学校方面也是以能良性对话来进行的，不过，紧迫盯人的记者却是堵在家门口，进行突击采访了。
那种时候，爱子是极力不回答并加快脚步，但针对记者做出学生们宛如危险人物的发言，以及那名为特别教室的形式被展现出来的言语，不知不觉就提出反驳了。
说，学生们并不是危险人物。本来，应该是正常到学校来上课而已。
喜孜孜地在将它捡起来的媒体，就对学校方面有差别对待掀起骚动，接收到这件事的教务主任才会怒上心头。
（那个顶上无毛戴假发的教务主任。怎能迁怒爱子）
（⋯⋯嗯。学校方面将我们隔离起来处理是事实。那个秃头只是想明则保身）
阿一和月用半睁着眼睛投以还在罗哩八唆在对爱子发飙的教务主任。二人维持着消除气息，更往教务主任的背後偷偷靠近过了。
这时，爱子终於注意到阿一和月的存在了。面对不知为何会悄悄靠近到教务主任背後的二人，爱子猛然有了一种讨厌的预感，四处张望地与教务主任背後的阿一交换视线。
阿一用满脸笑容，用唇语在传达「早安」了。爱子也同样趁教务主任沉浸在说教中时怯生生地将视线看过来，同时用嘴型在传达「早安」
阿一一个点头後，
（总之，就来对这家伙开枪吧？）
悄悄地拿出多纳对准教务主任的後脑勺了。
「不行！絶对！」
「嗯。没错，畑山老师。所谓母校就是读字面上的意思。对学生们来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东西，对那里是不能去伤害。原本──」
爱子不禁就用双手比出一个大叉叉在呐喊了。正好，就是教务主任在做「你认为让学校背上污名好吗」这句发言之後没多久，突然的怪异行径也奇蹟似的被带过了。
月忽然伸出食指，
（⋯⋯放心吧爱子。现在，就让这些残存的毛发死灭）
那里点燃火光了。视线往教务主人的头顶对去。
「不可以继续下去！会没了的吧！」（注：对话是玩双关语的相声梗）
「没错，畑山老师！不能再继续下去，否则就会伤害到我校的名誉。如果失去信任的话，学生们也是会失去母校的啊！」
又再次上演奇蹟般的接续对话了。
西装头的假发下面，已经在走向的全灭的毛发们开始在做最後的挣扎了吧。到底是使本能感受到危机了吧，教务主任无意识地就往背後看过去了。阿一和月默契十足一溜烟便移动到了死角。
确认到没有人的教务主任将视线移回到爱子深上了。同时，阿一和月也很快地就回到背後来。
教务主任看了看手表，似乎进入到说教的总结了。肯定是要基於他的信念来讲述很重要的谈话吧。但是，对爱子来说很无奈就是会去在意在他背後的二人，根本就听不进教务主任的话。
（上课钟已经响了！请快点进教室！话说，咦？为什麽，我会用嘴形在对话？）（注：口パク，这边是用嘴形来解释。另外这个字也有唇语、对嘴的意思，只是不适合用在爱子）
总觉得是顺着现场的气氛才以嘴形做应对的爱子，在注意到那方面的可疑的同时就像是在斥责阿一和乐一样在使眼神了。
就连现在也一样教务主任的假发内，展开二人第一次的共同作业！就这样使一齐伸手出去的二人，因爱子显露出来的模样和拚命的嘴形而相互在对看了。然後，像是领会了什麽一样点了点头後，紧接着，就显露出垂头丧气这种与二人不相符的举动。
（明明觉得爱子在感到困扰⋯⋯）
（⋯⋯明明是想帮忙爱子才努力的）
不管怎麽想都会只会往壊的方面去想，满满状况迎面而来的爱子坦率地在罪恶感下摀住胸口了。
面对那样的爱子，阿一和月的恶意全开让眼神湿润起来在诉说着。
（爱子，是已经在讨厌我的吧）
（⋯⋯爱子，已经讨厌我起来了吗？）
被喜欢的男人，和他的老～婆们的首席那麽说，已经来到极限的爱子也冷静不下来，
「哪有，絶对是非常喜欢的吧！」
「什。畑、畑山老师，为什麽突然⋯⋯」（注：畑念「田」这个音）
不知为何，教务主任显得非常狼狈。耳尖都染红的假发教务主任，在露出愣了一会而的表情後，就咳哼地咳嗽一声了。
「畑、畑山老师。那个，那句话，到底是什麽意思？」
假发教务主任紧接而来的话是，「总之，没有时间了，今天就先这样吧。你的粗心的言行会给予本校多大的影响，请你一定要有自觉。但是，你似乎很讨厌我，或许会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呢」地在说着令人不快的话语。
爱子这时，才终於将意识到自己正与教务主任在谈话。当然，因为没在听所以说了什麽，被听到什麽说不定也搞不清楚。但是，现在「其实我没有在听！对不起！」之类的台词是絶对不能说出来的。就连气氛上，或立场上都是如此。
（怎、怎麽办。完全不知道讲些什麽⋯⋯⋯等等，爱子，好好回想一下吧。假发，咳哼，教务主任是在谈如何保护学校，守护是必要的话题，所以⋯⋯对了！肯定是重不重视学校，或是爱不爱的问题！）
「那个，什麽意思也好什麽也好，照原有的意思⋯⋯」
小爱老师在看风向做回答。也有如窥伺般抬着眼珠往上看的关系，使得假发教务主任更加狼狈了。
教务主任正巧就後方的远处望过去了。阿一和月精湛地用移动术逃到他的视觉范围外。
爱子，在面对假发大叔不知为何会显露出红着脸的景象而不知所措到紧抓着自己的胸口的同时，让思考全力运转起来了。
（是怎麽了，感觉很奇怪⋯⋯还是不要开玩笑，我是真心在为学校着想。果然对已经从事近三十年教职的教务主任来说，我要自称是老师也太狂妄了⋯⋯但是，学校，是守护学生的地方，是剩余人生的重要回忆之地这点是正确的。所以，至少，我必须要认真传达给他知道才行！）
就这麽带着不知道彼此的认知有多大的差距，爱子用毅然的表情深深吸一口气了。面对那真挚的目光使教务主任哆嗦地发抖了起来。
爱子，不在意假发教务主任哆嗦地在发抖，笔直地让视线重合起来，
「不是在开玩笑。我非常喜欢（学校和学生）！不，不如说，是爱着（学校和学生）都不为过！」
「你、你说什麽──！？」
被紧紧握住的拳头，让人看见背後哗～～啦出现浪花的幻觉同时在极力主张。无法否定的真心情感传达而来。
被压倒一样往後退一步的假发教务主任，
「偶、我，可还有妻子和小孩的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边在大叫着什麽一边在走廊上跑起来了。当然，阿一和月则是用神技躲到死角。就在这时後，是神风吹起来了吧，教务主任的假发就被吹起来掉在走廊上了。
爱子，则呆愣地在看着因突然又莫名的情况一边大叫一边跑走的教务主任。
「⋯⋯爱子，你真是个奇蹟之人。这麽艺术性的误会，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过的」
「嘿？诶？」
「啊～，爱子。那个啊，教务主任，大概以为被爱子你告白了哦。就在你是讨厌我的吧这句挖苦的後面，你说所出来的台词」
「什麽？」
爱子还在状况外当中。但是，一拍後就回想起自分和教务主任的互动了，是听到阿一的话才发现的吧，唰的一声表情就铁青起来了。然後，就用指尖捏起到在走廊上的假发後，
「教、教务主任任任任任任！这是误会！是误会啊！！！还有你的假发！！！请不要进到教职员室！朝会时间会变成地狱的～～～！！假发掉在这里啊啊啊啊」
这麽说着就用很惊人的速度跑起来了。
假发假发这麽叫着，结果就有一种像是一搭一唱的感觉⋯⋯
在注视着今天也很有朝气地在白忙着的可爱的级任老师的背影同时，月说了一句。
「⋯⋯嗯。果然上学很快乐」
「嗯，嘛。我想是意外地非日常系的学生生生活吧」
在阿一吐槽的同时上课钟也响了。
今天也很平凡的学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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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云家地下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地下室。当然原本并没有这个房间，不过阿一从异世界回来之後，需要一个地方进行加工而造了出来。
在这个阿一专用的地下工房，阿一抱着胳膊发出「唔～～嗯」的呻吟声。
「舞台完成了。基本系统OK，意识固定和安全性也没问题。之後还剩下具体的故事情节和适合的角色设定⋯⋯但却没甚麽灵感啊」
阿一自言自语确认情况，再次发出了苦恼的呻吟。在阿一的眼前，工作台上摆置着一个组装了青白色水晶的机械眼罩。
外表像是眼罩型的眼边按摩器，或是VR游戏所用到的VR眼镜⋯⋯其实，根本就是这个，这是阿一自制的游戏机。只不过，使用的技术和素材是地球和异世界两方混合，甚至将神代魔法也应用到当中的完全体感型游戏。
在地球这仍是空想世界的产物，现在才总算有半点发展进程，但要世界至高的链成师来办，简简单单便能够实现。
顺带一提，透过运用魂魄魔法将意识转移到假想世界中，其实这个，已经接近灵魂出窍，并且在假想世界中运用再生魔法构筑出无限接近现实的幻觉，不只五感，甚至能够感觉到魔力和气息等。
这是阿一特别注重安全措施的力作。说是最高杰作也不为过。身为一个玩家，还有游戏制作公司社长的儿子，毫无一份妥恊可言！
至於，让他制作出这破天荒的游戏机的契机是⋯⋯
（⋯⋯难得做了出来，但如果缪玩得不爽就没意义啊。姑且理念是「愉快地训练」，做成RPG风是必然的事⋯⋯女孩子都会喜欢哪些RPG？总之先随便塞些角色进去测试动作吧⋯⋯嗯～～～嗯）
从阿一的烦恼中就能得知，这是为了训练缪而制造出来的。
以缪诉说想要变得和阿一等人一样强大为契机，阿一一派（包括新娘，还有同学们）便开始对缪教导战斗技术。
实际上训练本身只要用魔法或是神器隐匿，再张开结界，在甚麽地方干都没问题。不过，胜过一切的训练即是实战，还是与更强者的实战，基於阿一的这种想法，果然不去托达斯便没有地方测试缪的实力。
但是，每逢训练便要到异世界，还要准备程度相当的对手实在是太麻烦。而且，就阿一的心情，他完全不打算在这种非急切的情况中，对心爱的女儿施加像自己一样在奈落之底以怪物般的魔物为对手这种会出现「万一」的过酷的训练。
──带有宽裕地，踏实地灭杀比自己更强的敌人，健康地成长。
那就是父亲对女儿，没有一片虚伪的父心。
於是，在假想世界与假想敌人战斗，便成为了最好的方法。
虽然游戏机制作已经大致完成，但阿一却撞到一道墙壁。以「与更强者战斗。不过，过程还要足够愉快」为制作理念，但重点的「过程还要足够愉快」这一部分，其根干的故事却想不出来。
毕竟，这只不过是用来测试缪的训练成果的假想训练。因此，假设，设置了RPG必不可少的起始敌人哥布林。不过，缪会使用多纳等的神具兵器战斗，若是和缪遭遇的话，哥布林们会变成「哥布！？」是一件明了的事。
现在并不是要让缪来一次无双杀敌。不过，阿一也不想看到能够闪开电磁炮的哥布林。这种东西只要有某个出BUG的兔子就够了。
也就是说，王道RPG故事上的敌人的实力，和缪的实力不合。
要造出能解决这个问题，还能让缪高兴地推进故事，并能够不断与比她稍微更强的敌人战斗的内容⋯⋯
「──不行。完全想不出来。再不然，就只能放出能闪开电磁炮的哥布林了⋯⋯在此之前，先去和爸爸谈一谈吧」
想像到以反复横跳制造出残像的哥布林，阿一讨厌地歪曲了表情，他粗暴地搔了搔完全没有头绪的头，吐出叹息站了起来。
他离开地下工房，走上楼梯进入大厅。今天是休息日，但房间中只剩下希雅一人。愁和菫要工作，但其他人却无影无纵。
「咦？希雅，月她们去哪了？」
「呼啊。啊，阿一。工作终於完了？」
躺在大厅的沙发上，舒服地淋浴阳光在打瞌睡的希雅以一副散漫的表情反问他。看来似乎还没睡醒。
被兔耳垂下的「懒希雅」稍微萌到，阿一边准备上街边回答。
「不，没有头绪才出来走走。正准备去找爸爸。去替他送点东西，顺便在他工作余暇时问问他能不能给我些提示」
「呵哇，这样吗。出门小心点的说。啊对了对了。月她们呢，月去埋伏──咳咳，去接香织过来玩了。缇奥和蕾蜜雅则出门去买缪的洋服了」
「是吗。那雫呢？」
「八重樫家的自称对手向她们宣战了，她便一脸不愿地跟家人去处理了。所以今天她来不了的说」
「⋯⋯到底苦劳人到甚麽地步啊那家伙」
想像到一脸疲劳的表情跟着家人去干事的雫，阿一以一副难以形容的表情眺望远方。现在两人关系也没甚麽值得客气，既然没有救援联络，那就说明事情并没有那麽深刻。
「嘛，知道了。那麽，希雅。我出一出门，告诉月她们我要出门吧」
「素～～，交给窝～～的说～～」
希雅再次将头埋在软棉棉的抱枕上，边摇兔耳边回答，再次进入到「懒希雅模式」了。看来，是舒服像是置身梦境般。
在阳光的照射下，胖次全露地摇动兔尾的「懒希雅」非常的可爱。阿一有种冲动想膝枕她，并全力地爱抚她，但为了完成爸爸的责任而忍耐下来，离开了家中。
过了一段时间，南云家的大厅中传出兔子幸福的鼾声，而玄关则传出门被打开的声音，还有
「真是的，月这笨蛋！变态！爱恶作剧的壊孩子！」
「⋯⋯对迎接自己的人，居然说出此等暴言。香织这傻子」
「那甚麽地方称得上『迎接』啊？那叫埋伏！而且还在街上用幻术，你这笨蛋」
「⋯⋯香织，呀呀啊啊～～～地大叫了。呀呀啊啊～～～。噗噗」
「月～～～」
这种吵闹的对质。
看来，在香织来南云家的路上埋伏的月不惜使用幻术对香织恶作剧了。月回想起那时候的样子，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横观前後历史，月会故意出门去恶作剧的对手就只有香织吧。
香织站在受月恶作剧的立场，虽然有在怒但却没有厌弃。现在她向正在脱鞋子的月的头发伸手，用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的整发剂，努力地将月的头发整成乱发。
月的头发被香织弄乱，她顶着一头由飘逸的金发变成了有如魔女的树林般奇型怪状的头发进到大厅中，然後看到了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午睡的希雅。希雅的样子就和阿一出去前一样。
「啊，希雅，在午睡呀。那静一点吧」
「⋯⋯嗯」
刚才不还吵得不可开交吗。两人瞬间就停止争斗，安静下来。她们悄～悄地靠近希雅，微笑地看着睡着觉的希雅。
「姆喵姆喵⋯⋯哎嘿嘿，我已经──殴杀不下啦～～」
「『⋯⋯』」
「嗯喵～。⋯⋯咕呼～～，那麽，就再殴杀一点吧～～」
「『⋯⋯』」
和说好的套路有点不同。
兔子摆出幸福的表情，身缠散漫的气氛，非常舒服地，还想要再殴杀一下谁。快逃啊！梦里的人！快点逃啊啊！
「⋯⋯还是别管了」
「⋯⋯嗯。别管了」
月和香织悄～悄地，悄～悄地後退了。心灵上也後退了。
「那麽，阿一呢？我知道缪她们不在，不过阿一应该在吧？」
「⋯⋯嗯。昨天夜晚开始就宅在工房里。一专心下来就会忘掉时间，真困扰」
「还很普通地忘掉了晚饭。那麽去叫一叫他吧。顺便让他休息一下？」
「⋯⋯午饭也还没吃，正好」
她们互相点头，前往地下工房。
顺带一提，要去地下工房正常应该要走走廊上的楼梯，但其实也能从大厅的沙发上前往。只要坐上去向後翻，便能将坐上去的人丢到地下工房里去。
特意掉下去也并没有意义，所以大家都会走楼梯下去，但偶而会到访南云家的八重樫家的人们（除了雫）和缪却反而没有用过一次楼梯。大家都喜欢翻倒。
「⋯⋯嗯？阿一，不在？」
「咦？真的不在」
进入到工房的两人，为工房的主人不在而感到疑问。
是出门了吗？那麽应该会放下便条吧？於是她们便看向房间深处的桌子上。
没有便条，不过，却有一个很明颢还没完成的VR眼镜进入了她们的视界。
「⋯⋯那就是阿一专心研制的神器」
「大概是吧。像不像那些看3D电影时会戴的VR眼镜？」
「⋯⋯嗯。基本就是这样」
对香织的疑问，月开始介绍具体的机能。香织边钦佩边听，无意中注视着VR眼镜外形的神器游戏机。
月赠了一言给香织。
「⋯⋯香织这闷骚」
「为甚麽被骂了！？」
香织被突如其来的暴言惊吓到了。月回答她带有疑问的吐槽。
「⋯⋯看得这麽入神的理由只有一个。谁都知道你在妄想只要有这东西就能够随时在自己家里体验和阿一卿卿我我。你想在假想空间中让阿一干些甚麽？这闷骚」
「我才不是闷骚！也没有妄想这些事！又话说能够想出这些事的月才是闷骚吧！」
「⋯⋯说甚麽傻话。不用妄想，我甚麽时候都能和他卿卿我我！」
「那又的确！」
没有反驳的余地。不过，每当有甚麽新奇事，就想对大家灌注「香织是个闷骚」的形象，这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香织能够断言。自己是一个健全的人！就算多少有些妄想癖，就算会对阿一用完的那些东西感到在意，自己毫无疑问是个健全的女子！没有怀疑的余地！应该！
於是，香织便坚决地反驳月了。
不过，对香织的反驳，月却从正面驳回去。
结果，又演变成了家常便饭的猫斗了。
喵──！！喵──！！我挰我挰！怒啦啊啊！！
两人互挰对方的脸颊，在工房的地板上打滚已有几分钟。从旁人来看像是嬉戏，实际上却是很认真地在打架的两人完全着魔，忘掉注意周围。
对，这里可是阿一全凭兴趣所制作的，能看出有甚麽用和不知道有甚麽用的神器散乱一地的链成师工房。
咚一声，用力站起来的月头顶撞到头上的桌子。
月不由得发出了「嗯咪！？」一声古怪的悲呜，香织很孩子气地「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地笑她，下一瞬间，从桌子上掉下来的VR眼镜和矿物正砸在她头上，令她发出「嗯咪！？」一样的悲呜。
两人在一边抱头颤抖，突然传出的啪哜啪哜的不吉声音刺激她们耳膜。
「⋯⋯我，我说，月？这个，会不会有点糟糕？」
「⋯⋯非常糟糕的说」
她们流下冷汗了。只要弄壊了的话，只要两人一起向阿一下跪道歉就好了。但是，眼前那猛烈地闪着电光，激烈的明灭着魔力光，洋溢出庞大魔力的VR眼镜简直充满了满满的不吉。
月的口调虽然情不自禁地变得奇怪，但她的思考十分冷静。无论发生甚麽事，拥有世界最高级耐久性的工房内部中发生的事都不可能波及到外面。因此，现在应该使用瞬间移动的极技「天在」，和香织一起逃跑。
在刹那间便如此判断的月扑到香织身上，准备脱离──
闪光爆发了。
没有声音，也没有冲击，闪光瞬间便涂抺了整个工房，一拍後。
取回了原本的颜色的工房中，就只剩下倒在香织身上的月，还有紧紧抱着月的香织。她们两人看起来并没有意识。
「月，月！？没事吧！？」
一瞬间，自觉到自己失去意识的香织在恢复五感的同时，便猛地抬起上半身确认月的安危。然而，她却没有听到总是会在一拍後传出来的清脆得可恨的声音。
在失去意识的寸前，她看到月像是要庇护自己般的扑了过来。所以，还以为她会在自己的怀中，但她的重量却不在自己身上，扫视周围也看不到她的影子。
在此之前，
「这，这啥呀啊～～～」
香织陷入了混乱状态中！
因为，明明刚才还穿着私服待在工房中，转过头来却发现自己处於一间被朴素的木制墙壁包围的房间中，在床上坐起了上半身。仔细地看，自己正穿着的衣服也相当朴素，令人联想到中世界欧洲时代的衣服。宽敞的连衣裙，对，就是动画中村女会穿的服装。
香织一时愕然地看着自己，然後慌张地跑了出去。以快要撞飞木门的势头打开门，无视微笑着向自己答话的中年男性，飞快地打开玄关的门冲了出去。
「这，这是哪里」
广阔蓝天。诸多比较简陋的房子。身穿朴素的衣服工作的外国人似的人。很明颢这里不是日本。
香织脑子混乱，她向偶然地朝自己方向走来的青年搭话。
「那，那个，不好意思。我有些事想问⋯⋯」
「您好，这里是起始之村『啊啊啊啊啊啊啊』」
「名前太随便了吧！而且我还没问的说！」
香织陷入了混乱状态！青年倾首「哦呀？」望向香织。
「甚麽啊，我还以为是谁突然向我搭话，原来是──」
「哎，哎？甚麽？」
香织对突然停下话语的青年感到吃惊，然後，还突然出现在她眼前的空中透影型的透明屏幕让她身体抖了抖。
在屏幕上颢示着一行「请输入您的名字」的文字，在其下方有一道空栏，再下方则有熟识的键盘。
「这⋯⋯难道这里是⋯⋯」
这难道是那个开发中的游戏机的里面吗？香织得到了这个结论。突然来到了不相识的世界的这现状，说出像是定型文般的台词的青年，还有出现在空中的屏幕般的东西都完全和RPG世界如出一辙。从香织的衣装来看，设定上大概是从村女起头吧。
「就是那麽一回事吧？记得月说这是使用了魂魄魔法的神器，所以壊掉时唯独将魂魄弹到了游戏当中吗？⋯⋯完全不觉得现在只剩下魂魄啊⋯⋯嗯～，之後再慢慢想吧。总之，现在要先找到月」
香织转换了心情，看向眼前微笑不絶的青年，决定现在顺从游戏规则决定自己名字後再去找月。
「我想想，直接，香织就好吧」
输入自己的名字，按下Enter键。出现了确认画面，按下OK。然後屏幕便消失了。
「──原来是村长的残念女儿香织啊」
「你说谁残念啊！？」
冷不防的就被骂了。
「有甚麽事吗，村长的残念女儿」
「其实输入名字也没有用吧！？话说已经默认是残念女儿了吗！？」
青年依旧露出惹人喜爱的微笑，他身上没有散发出半点恶意。这是游戏，这是游戏，香织在心里默默地如此想道，将涌现的不满压回去，再次向青年问道。
「你知道月在哪吗？啊，知道月是谁吗？是一头金发的漂亮女孩⋯⋯」
「这里是起始之村『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是。不知道对吧」
似乎问到不知道的事，便会回到最开头的台词。香织确信这里是RPG的世界，并烦恼该怎麽办。
那个时候，青年向她搭话了。
「那麽说起来你知道吗，村长的残念女儿」
「⋯⋯甚麽事？」
世间充满酸辛，有时放弃也是种美德。
「今天早上，神父好像拾到了一个脑子有病的修女」
「一定就是月！」
如果本人在场的话，一定又会拉开不知道第几次月VS香织大战的序幕吧。
与村人对话收集情报，决定行动──在这实在是太王道的流程中得到确信的香织有礼地道谢他後跑着离开了。
教会是村里最高的建筑物。村里的房子全都是平房，在天边架起十字架的高层建筑物在村中任何地方都能看见。
「呜，身体好重⋯⋯」
虽说是在游戏中，但拥有原神之使徒的肉体的香织的身体能力堪称犯规。本来能够轻易跑出让奥林匹克短跑选手心碎的速度。
但是，现在的香织却只能跑出奥林匹克选手级的速度。既然这是训练用的游戏，那麽在初期设定设置某种程度的限制也应该是可能的。
毕竟，现在的自己是村女⋯⋯香织边跑边推测身体不如想像般动弹的理由。村人们指着她说「啊，是村长的残念女儿啊！」「今天也这样跑⋯⋯真是残念的女儿啊」，但全都当听不见吧。
就这样，精神不断受到微妙的伤害，总算来到教会正面的香织正打算冲入教会的那时。
咚一声激烈的爆炸声令整个村庄震荡了。而且还连续了几下。
「啥啥啥啥，啥事！？到底发生了甚麽事！？」
狼狈的香织急忙刹停下来，马上与教会拉开距离。
一刻後，建筑物的墙壁四处飞散，飞去支柱的教会倾斜了。就这样无计可施地发出吱吱的磨擦声变得更加倾斜，然後直接整个建筑物翻倒，倒塌了。
尘埃四处飞舞。
香织哑然地看着教会倒塌的样子，一道人影在尘埃中摇曳。娇少的身长。还有熟识的气息。
「月！」
「⋯⋯嗯。香织，没事就好」
在风的吹拂下除去了沙尘的面纱现身的是月──修女。
她身穿长及脚踝的黑色宽松连衣裙，以修女帽包头。和某某些不正经修女不同，修女帽将她的头发完全包住，反而强调了月的美貌，配合她的无表情，甚至酿成一阵庄严的气氛。
那看来简直就是诚恳的神之下仆的模样⋯⋯
如果没有後面倒塌的教会的话。
包含现状确认在内，香织虽然有很多事想问，但总之要问的是，
「为甚麽拆了教会？」
「⋯⋯说我脑子有病就不爽了。没在反省也没在後侮。我自负自己干了件好事」
「这，这样吗」
在月的背後，被熏成一团黑的脸容温柔的神父在瓦砾中说道。
「心怀勇气与慈爱之心，出发吧。脑子有病的修女月」
脑子有病的修女刮起了一阵风。神父飞到空中去了。就有如被风所翻弄的树叶般。
「这里就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家已经没有了。还有，那里是天空。
在空中飞舞的神父平稳的声音余音缭绕，香织看着一脸不愉快的月，想到今後的事情，吐出了深～深的叹息。




◎029　香织&ユエ编　关系好得会吵架？　中篇
「欢迎光临！这里是『啊啊啊啊啊啊啊』村的教会。您是要忏悔吗？还是说要忏悔呢？是来忏悔也没问题哦？」
在月终於冷静下来，与香织对话把握现况的时候，神父伫立在崩壊教会的瓦砾上催促她们忏悔。果然是对刚才的事记仇吧。
香织边对三句不离忏悔的神父脸颊抽搐，边向月确认。
「果然这里是那个游戏机当中吧？」
「⋯⋯嗯，看这情况应该没错。而且，还很有可能有那里壊掉了」
「壊掉了？」
「⋯⋯嗯。虽然初期设定的立场是随机的，但应该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形容词。内容和系统阿一都有告诉我所以不会有错」
「原，原来如此，这又的确。在为了缪而造出来的游戏中，阿一也不可能设定些『残念的』『脑子有病』的词汇」
香织领会了似地点头。同时还像是放下心似的叹气。阿一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残念的人，她刚才在想这些稍微有点讨厌的事。
「⋯⋯总之，现在应该登出⋯⋯」
「⋯⋯这功能没壊掉吧？」
香织在月的声色中听出了不吉而注视着她，月则以阿一以前所教她的方法召唤出游戏特有的个人情报画面。她低声说「Open」，并像是抚摸眼前空间似地挥手。
然後，闪耀青色光芒的视窗便出现在月的眼前了。发出呯一声独特的音色，视窗的碎片有如打砖块游戏便从上下左右集结，眨眼间筑建成２４寸的画面。这是阿一花了一晚的拘泥之处。
总之个人情报画面能够正常打开，月吐出了安心的吐息，然後，她稍微紧张地点击画面右下方的「我要回家啦」按钮。
──为甚麽要在这里放弃啊！加油，加油啊！你能做到，能做到的！
声音从天而降。看来不肯放人回家。还需要更多热诚和毅力。
「⋯⋯」
「⋯⋯」
月无言地再点击一下。
──若是放弃的话，冒険就会白白结束了！来，朝那夕阳奔跑吧！
天之声果然还是不愿放人回家。还有，昇起来的明明是朝阳，朝向夕阳奔跑是甚麽鬼。
「我，我也试试看」
从平常的死鱼眼进化三阶段，月以超级死鱼眼注视着空中，香织对此脸部抽搐，并模访月呼叫出个人情报画面，点击「我要回家啦」按钮。
──这条死蛆虫！你想回甚麽地方。你小子的归宿除了地狱还是地狱！不想被「哔」掉的话就回去队列！那就是你唯一的家！
「噫！？」
冷不防地就被阿一的声音毒骂，香织禁不住双手抱头一屁股瘫坐地上。
「⋯⋯说起来，好像还组装了郝里亚专用的程式」
「那，那个狂战兔量产计划？阿一到底想让那群人进化到甚麽地步啊？」
对战栗的香织，月耸了耸肩。
结果，不祥的预感得以实现，无法从游戏中登出。不知为何，月点击的时候会是松冈◯造语气的声音，而香织则是哈特◯语气的阿一声音，这也是壊掉的弊害之一吧。（译：前者是松冈修造，後者是哈特曼军曹）
「怎麽办啊，月。要怎样才能回去⋯⋯啊，对了！月，魂魄魔法啊！」
「唔，的确有这方法」
这游戏机运用了魂魄魔法来制作。几乎与现实世界没有差异的高精度感觉便是这个原因。那麽，魂魄魔法的使用者应该能够不借助系统而独自登出。
月马上便尝试行使魂魄魔法了。
──您的等级不足。
「姆？⋯⋯姆唔」
「月？」
每当月「姆唔」使劲，天上便传来「您的等级不足」的声音。最後甚至说出『请您认清自己分寸』这种瞧不起人的话。
香织大概察觉到现在情况，并向月问道。
「不行吗？」
「唔。明明壊掉才把我们扯了进来，却只有这系统在正常工作，接受不了」
据月所说，这个运用了魂魄魔法的身体感觉系统，月也有参兴制作。对游戏系统上的魂魄施与直接作用的「束缚」，对恊助制作这游戏的月本人也起了效果。
如果这系统单单只由月的魔法所造成的话，只要打破这种拘束就够了，但若是加上了阿一的神器的话，就连月也难以解除。
不管试多少次都无法解除「束缚」的月失落地垂下了肩。
「⋯⋯真不愧是阿一的神器。还有我的魔法。厉害过头了」
「不是自称自赞的时候啊，月⋯⋯该怎麽办啊。没有甚他登出的方法吗？」
「⋯⋯嗯。也不是没有。记得所有村庄都有储存点，应该能从那里登出。说是缪可以随时随地登出，但不能让郝里亚族随便逃出来，便采用了据点登出的方式了」
「阿一对郝里亚的人真不留情呢⋯⋯」
想停也不能停。想要停下来就必须要推进游戏剧情。还是阿一特制的困难模式，否，地狱模式级别的剧情。
想像到之後会被丢进来的郝里亚的人们，香织默默为他们死後祈福了。
「那麽月。所有村庄都有储存点的话，这村呢？快点去这里的储存点试一试吧」
「⋯⋯⋯⋯⋯⋯⋯⋯⋯⋯⋯⋯⋯⋯⋯⋯⋯⋯这个村没有」
「哎？为甚麽？刚才不是说所有村都有吗」
「⋯⋯这，这是起始之村。没有必要有」
「⋯⋯⋯⋯⋯⋯⋯⋯月？」
香织问月这村庄的储存点在哪里，但月回答时却不知为何微妙地移开了视线。语气感觉也有点奇怪。
香织以讶异的眼神望向月，但她还是以微妙地古怪的语气呢喃着「⋯⋯那麽既然决定了就必须出发到下一个村了」
香织移开视线。她望向还站在瓦砾中催促忏悔的神父。
「不好意思，神父。能告诉我这村子的储存点在哪里吗？」
「⋯⋯香织！你怀疑我吗？太过份──」
「村长的残念女儿。你依旧是那麽残念呢。你也知道的吧？就在这教会里啊！」
教会，已经炸掉了。
香织保持笑容，神速地望向了月。月则神速地望向了其他方向。
一段沈默的时间过去了。视线的流向是香织・月・灿烂闪耀的太阳。
一拍後。
「月这笨蛋蛋蛋蛋蛋蛋蛋！！」
「⋯⋯香织才傻──唔咕！？」
香织的惨叫在周围回响。
月条件反射地骂回去，但语气和平时比起来却颢得软弱。加上被挰住了脸颊，结果说不出话来。
「笨蛋笨蛋笨蛋笨蛋，月这笨蛋！为甚麽进了游戏第一件做的事是拆了储存点啊！？你这脑子有病的修女！！」
「伊，伊为──」
「因为你个头！」
「哥，哥素──」
「可是你个头啊！真是的，真的没救了！一不爽就总之先把周围连根炸飞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改掉了！我觉得应该改掉了！」
香织边挰她的脸边对她说教。看起来是挰得相当用力。柔软的脸颊被拉长，月微妙地泪目了。
月看来也认同自己太轻率了，最开始还老老实实地听香织说话，但「说起来月你真是～」从气氛感觉到说教似乎会变得很长，总之先反击了一下。她伸出双手食指，刺向香织的横腹。
「嘿呀！？」
香织上半身後仰。月则笑她说「嘿呀的叫出来了。嘿呀。噗库斯库斯」
结果当然不用说。
──喵喵！姆咿姆咿，呼莎───！！
一如往概地敲响了猫斗的铜锣了。两人扭成一团，在化作瓦砾之山的教会，以及开始强迫她们忏悔的神父面前打转。
几位村人路过附近。
「妈妈，那些人⋯⋯」
「嘘。不可以看脑子有病的修女和村长的残念女儿！」
年幼的孩子手指向她们，母亲则慌慌张张地挡住那孩子的视线，就像是看到些恐怖的东西似的快步离去。
「那两人把教会⋯⋯真是太恐怖了」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会这样。毕竟，是村长的残念女儿，和脑子有病的修女啊」
肩担农具的青年看见崩壊的教会，悲痛地说道，旁边的大叔叹息着附和他。
「神父是一位不应该死的人啊」
「真是件，悲伤的事件」
拉排子车的叔叔以难以忍受的样子看向教会，担着货物的其他叔叔则向教会献上祈祷。教会虽然没了，但神父还活着啊⋯⋯
周围的村民的气氛很奇怪，又或者说是很灰暗，在地上转得满身灰尘的月和香织终於注意到这件事了。在村人从远处以看向危险人物的眼神注视下，两人如坐针毡地站了起来。
「⋯⋯那个，月。总之，弄壊的东西已经弄壊了，先去想想今後应该怎样会不会比较好⋯⋯」
「⋯⋯嗯。我是月。不会回首过去的女人」
「能不能反省一下？下次再随便干些破壊活动，我就认真地让你吃一记分解炮击哦？」
月从青筋暴露地保持笑容的香织身上挪开视线，再次呼叫出个人情报画面。
「⋯⋯咳咳。我刚才也说了，储存点在下一个村庄也有。所以，现在应该先去那里」
「也对呢。我们的身体大概还留在现实世界，阿一回来之後应该就会来救我们了，不过能试的方法还是先试比较好」
「⋯⋯嗯。不过，看看这个」
两人就像是刚才没有吵过架似的流畅地谈话。
月指着自己的属性面板，香织紧紧贴在月的肩上看向她的属性面板。映在那里的内容是，
════════════════════
名字：小月月
阶级： １ / 距离下一阶级解放还剩５０
职业：见习修女
称号：脑子有病的修女
技能：无咏唱 想像构成
魔法：炎魔法﹝火球﹞
装备：见习修女服套装
备注：有犯罪前科
所持金：１,０００
════════════════════
其他也有颢示所持品项目和时间之类，但却没有托达斯制的属性板似的将身体能力数值化的项目。这是为了不让训练者因数值而在实战上对自己的实力产生误解，并且不让训练者靠数值的优劣来压倒敌人。
虽然是RPG，但HP栏也因同样的理由而不存在。与现实一样，不管有多强，只要脑袋被斩下来就会立刻GameOver，反过来说不管是何等强敌，只要有手段就能够打倒。
香织看到月的属性，「原来如此」点了点头。
「果然有犯罪前科啊」
「⋯⋯喂，香织。果然是甚麽意思？我可是时时刻刻都在遵守法律──」
「嗯」
香织就像是平时的月一样回答她，指向了崩壊的教会。月也看向那里，一拍後。
「⋯⋯在现实中我大多时候都会遵守法律」
「不经意地，现实中也从『时时刻刻』降级成『大多时候』呢」
月是不会回首过去的！也不会听香织吐槽的！
「⋯⋯比起这种事，问题是这个『阶级』和『所持金』」
「在这之前，再让我问一件事，小月月。我想说呢，我的个人情报画面呢，小月月。备注一栏写着共犯啊。小月月，这是为甚麽？我明明没干过亏心事但却变成了有犯罪前科啊，小月月。告诉我为甚麽啦小月月。呐，呐，小月月。小月月告诉我嘛小月月」
很稀奇地，月双手掩盖涨得通红的脸蹲了下来。「⋯⋯呜呜，一时冲动」她以因羞耻而颤抖的声音呢喃道。
蹲在月身旁的香织的表情，简直就是满面笑容。她浮现出令人为之着迷的笑容，伸出食指刺向月的脸颊。她不断伸手刺她的脸蛋，边享受柔软而令人上瘾的感触边说道。
「嘛，总之先不计较这了，小月月。虽然无法接受，但说来也无补於事呢，小月月。之後呢，你说『阶级』和『所持金』怎麽了，小月月？」
「⋯⋯香织，好大的胆子。本脑子有病的修女小月月，为了村子的和平要把你这村女烧成灰」
「哇哇哇，冷静点月！对不起！我不说了！」
月的指尖前点起了小火球。外表虽没威势，但从中发出的压力却不可小瞧。看来即使是初级中的初级魔法，根据使用的魔力和压缩率不同，也可以发挥出上级魔法的威力。
脑子有病的修女月摆出指枪，毫不留情地将其射向香织。脸色变青的香织艰辛地闪避过那些有如格林机枪般向自己扫射的火球弹。
避是避开了，取而代之的是香织背後出现了无数的爆炸声和惨叫⋯⋯
「啊啊！？卖鞋子的罗多利盖斯被炸飞了！」
「甚麽事！？发生甚麽事了！？我的家去哪了！？」
「咕！大家，这里由老夫来挡住！趁现在快逃！」
「村长！太乱来了！对手可是脑子有病的修女啊！即使是你也挡不住啊！」
「怕～甚麽，不用担心。老夫年轻时作为冒険者还是有一番作为的。随便应对一下，马上就会追上你们的」
「村长，你这人真是⋯⋯」
香织的父亲总感觉快成为村里的英雄，但英雄的女儿在这骚动中参了一脚，某种意义上该说是家族丑闻，还是像自作自演。
之後，毫不留情地将村长揍成一条乾布似的样子，让罗多盖利斯的鞋店倒塌的月因魔力比想像中限制得更多而陷入了魔力枯渴倒地。同样在身体能力上受到限制，使徒化和魔法都使用不了的香织也因失去体力而倒地。
「在，在这非常时期，我们，到底在干甚麽啊⋯⋯呼啊，呼啊」
「⋯⋯哈啊哈啊。呜，的确」
感觉到周围的村人在远处以壮絶的视线瞪着自己，月和香织撑起沈重的身体，坐在一起。
「说，说回正题吧。所以说，『阶级』和『所持金』怎麽了？」
「⋯⋯嗯。这个『阶级』，是施与我们的限制的等级。我只能使用火球，香织的身体能力变低，用不了使徒化和魔法都是这个原因。等级越高，便越接近现实中我们本来的能力」
「是这样啊。就算能力不万全，都要用仅存的能力处理问题⋯⋯真有阿一风格的理念呢」
顺带一提，香织的个人情报画面是这个样子的。
名字：香织
阶级： １ / 距离下一阶级解放还剩５０
职业：村女
称号：村长的残念女儿
技能：村女流双大剑术
魔法：
装备：村女服套装
备注：小月月的共犯
所持金：１,０００
「⋯⋯嗯。能力上虽有限制，但个人的技术并没有任何限制。正因为是我，才能用初级魔法发挥出那种威力和连射性。单单一个村女，能够回避也是同理」
「原来如此。所以有甚麽问题吗？」
听到月的说明，香织以接受的表情颔首。香织的父亲在视界的边缘复活了。原本气氛沈痛的村人们向村长送上喝采。
「⋯⋯通常，要在起始之村周边提升等级，同时攒钱刷出一定程度的装备才前往下一村庄。具体的故事虽然还未设定，但为了动作确认而设定的敌人如果没变的话，从开头就会有相当的难度」
「啊啊，这样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等级有可能到不了下一村庄吧？不过，也没有钱去整顿装备」
「⋯⋯嗯。我和香织两人的话大概没问题⋯⋯但在壊掉的游戏中受到伤害，不知道会产生甚麽实际影响。既然阿一必然会来救我们，待在这里不动也是一种手段」
「哼哼哼，你没在想这种事吧，月。我们怎麽可能会选择为避开风险而无所事事呢」
以有人会来救援为由而无所行动。某种意义上，这是坚实的手段。然而，与阿一相依为命的人决不会这样选择。
「⋯⋯正如你说。而且，也不知道这状态能维持到甚麽时候。说不定在阿一回来之前会发生致命性的故障，造成不可挽救的事情」
「也对。这样的话，也不能慢吞吞地在村的附近刷级和攒钱呢」
「⋯⋯嗯。有必要以现在的所持金尽可能地整顿装备」
月所说的问题香织都理解了。要以最低级的装备，尽可能不受伤地穿过设定得相当强的敌人，并到达其他村庄。
原来如此，这条件还挺严格的。
但是，
「嗯，没问题啊。有月在」
「⋯⋯嗯。没问题。有香织在」
也就是这麽一回事。
月和香织站起来，拍打宽摆的修女服和村女服，将沾上去的灰尘拍落。村人看她们的眼神无异於在看危险人物。但毁了东西是事实，所以也相当难以座落。明明是游戏的世界，路人角色的言行会不会太自由？
明明不用将这些地方设定得贴近现实⋯⋯月和香织边对阿一的拘泥撒气，边前往村庄中的武器店。
月是法师职，最少只要有几个回复魔力的道具便已经足够，但使用村女流双大剑术的香织需要武器在手。如果可以的话，衣服也要从村女轻飘飘的连衣裙换成容易活动的短裤和上衣。
在路上她们也暴露在视线的强大暴力之下。
香织心想。这就是那个。对，看向动物园里逃跑的狮子的视线。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有新闻报道说包括狮子在内的多头猛兽从笼子中逃了出来，在动物园里大闹。
那时候人们战战兢兢地避难时的视线，就和现在的村人们的视线一模一样。
我是狮子吗⋯⋯？
香织心境变得微妙，她看向走在身旁的月。
鲜艳的黄色头发。柔软的手脚。无可置疑是一头肉食兽（意义深长）。还有，最强者之一。
（嗯。很适合。狮子月。嗯）
在内心想像身穿狮子Cosplay服，匍匐在地上『哦～～』地咆哮的月，香织微妙地接受了。
顺带一提，那时候的狮子骚动，是被动物园解雇的原职员为了报复而偷动物园的收入时，为了制造阳动而将动物放出来引起的，逃跑的狮子等猛兽，都被某对情侣解决了。
个子不高的女朋友简单驯服了狮子，并驾御那头狮子将犯人抓了起来，这在当时造成了话题。还有，男朋友赤手空拳地将逃出来的熊揍回笼子去，也成为了话题。
香织几近现实逃避地回想起那时候的新闻和狮子月，强行将村人们的视线置於脑外时，她们前方找到了武器店。
「两人加上来２０００元⋯⋯够吗？」
「⋯⋯不知道物价也不知道够不够。至少，要把香织的剑买到」
香织继承了神之使徒的战斗技术，体术的等级也处於相当高次元。不过，其最大的攻击手段在於使徒固有能力和双大剑术。有没有剑，会对战斗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月打开店门，的时候。
「回去！给我回去！这里没东西卖给你们这群犯罪者！快点滚回去！」
「『⋯⋯』」
长着长长的小胡子，看起来很顽固的武器店店长就冷不防地给她们送了一声怒呜。月和香织不禁僵直了。
店主想说的话都知道。香织脸颊痉挛，战兢地开口。
「那，那个，我，想买剑──」
「闭嘴，小月月的共犯！我叫你们快滚！」
香织的表情石化了。至今还没遇过一个初次见面就这样对自己说话的人。总是以礼待人，性格开朗的香织经常受年长的人疼爱。自然，耐性也会低。
「月，月～～」
「⋯⋯嗯。交给我。咳咳。──店主先生，请听我们说话。我们是──」
「闭嘴，这杀死神父的大犯罪者！你竟敢把那麽温柔的人给杀了！」
「啊，不，其实，那个人还活──」
「真是的，身为一名修女，竟敢干些这麽恐怖的事！这个店啊，只会卖东西给些清廉洁白的人！像你这种脑子有病的犯罪者快给我滚！」
月的食指前方出现了被超压缩的火球。那个光辉、热量，甚至堪比太阳！
「冷静点啊月～！冷静点！都是我们自作自受！」
「⋯⋯放心，香织。连灰都不会静下。武器店店主只是失纵了。留下的只有写着将店舖财产全数让给修女的便条」
「那是杀人啊！还是杀人抢劫啊！守法精神去哪了！？」
「⋯⋯脑子有病的修女听不懂您在说～～～甚麽」
「孩子吗！？你是孩子吗！？真是的，快把那火球丢掉！快点丢掉！」
「⋯⋯想放火吗？」
「啊啊！？果然不能丢掉！快点消除它！好啦快点！」
看在拚命说服自己的香织的面子上，月将指尖前的太阳消除掉了。
看来现在是发生了游戏常见的，积聚了太多村人的厌恶值而无法使用部分功能的事态。
不仅破壊了教会，还拆了鞋店和民宅也算是罪状吧。看了看个人情报画面，月的备注一栏从「有犯罪前科」变成了「通缉犯（破壊犯小月月）」
是游戏系统禁止利用店舖的话，那也没办法了，香织放弃购买，扯起月的衣服打算将她扯出去，但月却死站不动。
「⋯⋯香织。要放弃还早」
「哎，不过，这是游戏系统吧？那不就没法了吗⋯⋯」
「⋯⋯这可不对。刚才也说了，只要有手段便能倾覆实力差是这游戏的特徵。说是系统禁止便放弃还太早了。我来证明。你看着」
「我感觉，只有满满不祥的预感啊」
在已经无精打采的香织眼前，月向店主搭话了。看来还是想靠交涉找出活路⋯⋯
「不管你们说甚麽，我都不会卖东西给──」
「⋯⋯拜托你。请选择是想陪这间店一起火葬，还是老老实将商品交出来」
不是交涉，而是胁迫。她摆出一副修女的样子，双手在胸前合紧，表情就像是一心向神祈祷的虔诚的羔羊，说出来的话却能让匪帮听了都流冷汗。
「我相信。您一定能明白的！只要好好谈话，一定能够心心相通！请不要再意气用事，坦率面对自己的心吧」
这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正确的主张吧⋯⋯⋯香织虽然这样想，但没有说出口。
「⋯⋯神说。汝，为眼前的修女整顿２０００元以内的装备。衪还说，还要打折，大大的打折！若这样做，您的罪也会受宽恕」
哪会有神要人打折。话说店主甚麽罪都没犯。犯罪的是月。香织强忍住没有这样吐槽。
月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太阳般的火焰。
「⋯⋯店主先生。我不想看见您受神之审判。还请，老老～实实～～地将商品打折卖给我们！」
不是神之审判而是月个人的制裁吧。而且还是超恶质的那种。不管怎麽看都是脑子有病的修女吧，香织忍不住这样吐槽了。月无视了。
店主的样子很奇怪。眼球打转不定，头也摇摆不定。说不定是遭遇了想定外的事情，程式正在急着处理情报。
除了烧得正旺的火焰声以外，一片寂静的店内，店主的视线终於定了。
「欢迎来到『啊啊啊啊啊啊啊『村的武器店！今天可是减价大特卖！』
看来修女真挚的祈祷感动到店主和系统了。
『⋯⋯嗯。香织，要选哪个？』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尽量便宜得不会呼唤罪恶感的武器吧』
看到一脸得意地望向自己的月，香织决定回到现实之後重新教她何谓守法。
结果，最後只能买到一把『铁制长剑』。本来武器价格大多数都卖数万元，几千元能买到的就只有木剑和石剑。看到标价７００００元的「铁制长剑」变成１５００元，就知道店主和月之间发生了甚麽事了。
香织在罪恶感的煎熬下，看着月在杂货舖也干同样的事，买入了月专用的魔力回复药之後，两人前往村庄的出入口。
但，离开店舖还没过十秒⋯⋯咚，一阵小小的冲击袭向香织的肩膀。香织扫视周围看看发生甚麽事，发现在数量大增的围观村人的更前一点，两个孩子手拿小石子准备投掷。
香织的表情大大抽搐了。
「这群犯罪者！滚出村子！」
「滚出去！滚出去！」
纯真的孩子们纯真的愤怒将香织纯真（？）的心击穿了。香织发出「哈呜呜」悲呜，按着胸口伏在了地上。
之後，村里的孩子们越集越多，一齐发出口齿不清的骂声并向她们丢小石子。大人们似乎被他们所触动，也一起参加了。他们喊着「脑子有病的修女给我滚出村子！」，「我早知道村长的残念女儿早晚会干这种事！」之类的话，齐呼「滚出村子！」
「⋯⋯这麽渴望战争吗。也好，我接受挑战。我是月。要打就要打得天昏地暗的女人！」
「住手！求求你老实点吧，月！要是村子灭了的话，我有自信会因罪恶感而连同魂魄一起消灭啊！」
修女就像是魔王一样吊起嘴角，在张开的双臂前颢现火焰，香织在她背後倒剪她双臂，恳求她自重一点。
怎麽想都是月太傍若无人，结果自作自受。不断累积的厌恶感达到临界点，结果发展成赶她出村的流放活动。
在这种情况也丝毫不见反省，甚至很自然地报上名号，准备迎击的月简直就是当之无愧的魔王的老婆。傍若无人，不条理的化身。
反省？自重？那是甚麽东西好吃吗！要上就上～～啊！
香织捉住大发气势的月的脖颈，然後跑向村子的出口，「对不起！没教好咱家的月真是太对不起了！」她边道歉，边单手挥舞长剑将飞过来的小石子弹开。
从旁边来看，这画面就是一个村女边乱挥长剑，边捉着无畏地笑着的修女跑路──真不愧，是村长的残念女儿。
总算是冲出村庄之後，村人们便不再大叫。看来只要离开村庄，骚动便会停止。还以为他们会追到村外的香织吐出了安心的吐息，瘫坐在地上。
「⋯⋯香织，没事？」
「罪恶感很有事啊，月这笨蛋」
所有村人的敌意和愤怒都指向自己，没有这类经验的香织看来受到了相当大的精神伤害。感觉她快哭出来了。
「真是的，为甚麽月能够这麽平静？就算是游戏世界，被那麽小的孩子丢石子，我想谁都会受到冲击吧⋯⋯没想到你居然还想迎击」
香织像是责备般，又像佩服月钢铁，又或者说是大条的神经般，又像是惊讶般，以难以言喻的表情望向她，但她摆出温柔的表情回答道。
「⋯⋯因为我早有经验了」
「? 经验？⋯⋯啊」
一瞬间，香织理解不了她说甚麽，但想了想便又察觉到了。然後，她摆出「糟糕了！」的表情，慌慌张张地尝试转换话题⋯⋯但已经太迟了。
「比起被信赖的家臣和等同於父亲的叔父暴打，被不相识的，还只不过是程式的小孩子丢石头根本算不了甚麽」
「我，我说月？那个，对不起？」
「你在道甚麽歉啦，香织。我只是想说比起被等同家人的人打得焦头烂额的经验比起来这根本不算事。哼哼，那真的很痛啊～。魔法的暴风雨持续到我没法自动再生为止。哼哼哼，心真的很疼啊～～」
「对不起，月！是我说了些傻话！求求你快回来～！」
月以死鱼般的眼睛眺望过去，发出空虚的笑声，香织泪目地抱着她道歉。月知道叔父丁里德的真意之後便放开了过去，但发生过的事果然还是忘不了吧。
月温柔地抚摸着泪目地抱着自己的香织，以恢复了光芒的眼瞳看着她说道。
「⋯⋯不要紧。和阿一相遇，一起旅行，知道叔父的真实，得到了真理的我，已经再无死角」
「真，真理？」
月点头，摆出得意得不能再得意的表情，挺起胸膛自信满满地回答道。
「⋯⋯管他甚麽理由，总之全都杀了再说。有些甚麽事在意的话，就在适当时机拿去复活吧」
「⋯⋯解放者的各位。各位的魔法，大概被一个很糟糕的人学到了。对不起」
这就是魔王的正妻！在她面前，生命未免实在是太轻了。不，一定，在现实世界中还多少会自重吧，香织在内心这样祈祷，向异世界的守护者们低头道歉。
香织在出发之前就失去气力垂低头，但是，突如其来的事情令她马上便失去了这种余裕。
啪嚓，拍翅的声音一个，两个⋯⋯逐渐增多。
她猛地抬头，几道人影从天而降。
背後披着一对美丽的白翼，身穿华丽而庄严的礼裙铠甲，手中拿着似是能名留青史的剑与枪等的兵器。她们身放非寻常的压力，但却美丽无比。如同神之造形般的美貌，有如梦幻般流淌的银发。
香织说不出话来。她们的存在和力量，很明颢是游戏中盘，不，後半BOSS的级别。
啊啊，是吗，发生事件了！香织如此领会後，天之声无情地降下。
──野生的战乙女出现了！！
就像是哥布林一样轻易现身，在北欧神话中大有人气的她们迅速架起了武器。敌意满满。干劲也满满。
香织说了一句话。
「这个世界，絶对错了⋯⋯」
香织多少想怀疑心爱的男人是不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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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击是以壮丽的剑所发出的横斩。其中一名战乙女以肉眼难以追上，甚至产生出残像的速度冲向月，和抱着月的香织，并出剑斩向她们。
是打算同时将两人斩成两半吗。剑线描绘出闪光般的轨迹，迅速迫向月的颈部。若是常人的话，甚至没有发出悲呜的时间，注意到的时候，就已经必死无疑了吧。
「呼哇啊啊啊啊！？」
「唔咕」
当然，村长的残念女儿，是身为村女却能发挥出超乎常人的身体能力的残念女孩。她立马拉扯围绕月的脖子的手臂，向後倒下，回避了有如死神之镰般迫近的横斩。
就像是跳灵宝舞般向後倒的月和香织眼前，死亡随着凶风一起掠过。
虽背脊着地而姿势崩溃，但勉强回避到攻击的香织就连喘息的余暇都没有，一道影子便出现在她头上。
「哇啊啊啊啊！？」
「唔哦！？」
向缠绕月脖子的手腕施力，香织扯着月在地上打转。她看起来就像是拚命保护朋友的勇敢者。
千钧一发。
在她们刚才倒地的地方，又一把壮丽的长枪插了上去，发出了咚一声恐怖的冲击声。强大的冲击力轰出了一个小陨石坑。实在是可怕的威力。
这群战乙女虽然像是哥布林一样登场，但其实力却完全超过了起始之村周围应有的等级。
在刚才看到的月的个人情报画面中，并没有标记着「自动再生」。其贵为固有能力，受到魂魄魔法的影响，不知道系统将其抑制到甚麽地步。
在这种不明不白的状态，还是在这出BUG的世界中，吃下那种必死无疑的攻击，就算是月也恐怕难以平安无事。
离开了使徒肉体的香织也同样。
在无法得知这个游戏世界中所受到的伤害，会对两人的魂魄体造成何等影响的情况下，絶对不可以被击中。
看到敌人的强大实力，还差点受到毫不留情的必杀攻击，香织的额头流下了冷汗。
她利用在地上打转带来的势头站起来，并服从战斗经验的警告向後跳。随後，挟击她们的战乙女一记直劈扫过她眼前。
「唔叽叽，要，要死。要死了！」好像听到些奇怪的声音，但现在没时间在意这种事。
她必须把握下降的身体能力的极限值，并将迫近而来的无数死亡攻击尽数避开。
就算绕在月颈上的手腕内传来了还挺拚命的抵抗，也没时间在意！
「不要紧的！我絶对会保护好月的！」
「不，不是。库咿！完全呼吸不──」
由中距离处发出了多个炎弹！香织誓死不会放开朋友而施加更多力量在手腕上，心怀决意跳起死之舞蹈！
她抱着月踏向炎弹群。在炎弹向目标的自己集束之前，她选择了走上前穿过炎弹间的隙缝。
正如她意图，她成功穿过弹幕的隙缝，令几发炎弹落空，她回转身体避开迫近眼前的其中一击。为了让月的身体不被离心力抛出去，她向手腕施加了更多力量！
「咔呼！？⋯⋯香，香织，我道，我道歉，手，手～」
「不要紧！我絶对会保护你的！」
「⋯⋯你，你这家果～，故意的吧──」
月好像说了甚麽话，看到战乙女弓箭手在视界边缘架起了缠绕非比寻常之光的箭矢，香织的心脏弹跳了一下。
「危～～～险！」
「咕呸！？」
她马上向前方飞扑。炎弹穿过头上，爆炸声在背後响起。刹那间袭来的冲击，让香织和月有如树叶般在空中飞舞。
勉强地接下月落地的香织注意到攻击就此停止，放下心来的轻轻喘气。
看来勉强挺过了第一次攻势。
战乙女们缓慢而谨慎地移动，香织看着她们渐渐包围自己，并向月搭话。
「月。怎麽办。该说正如预想吗。那群人相当强。不想办法逃出包围网的话⋯⋯月？」
「⋯⋯」
看呀。虽然翻了白眼，还张开了半张嘴，这脸很漂亮吧？这可是晕了啊？（译： 原梗是《TOUCH邻家美眉》中，达也在和也遇到交通事故死後所说的话）
这句话，涌过了香织的脑海。在手腕中的朋友翻白眼，嘴巴半开，但还是那麽漂亮。
「是，是谁干些这麽残忍的事！月！振作点！到底发生了甚麽事！」
香织抓住她肩膀摇晃，但月就像是章鱼一样全身无力，毫无反应。难道，是敌人使用了睡眠系的魔法吗！？香织瞪向敌人，嘴角边就像是忍耐甚麽似的震动着。
然後，她一边警戒周围，并骑在了月身上举起手。
必须要把她叫醒。哪怕，要用上残忍的手段。战场可是容不得说天真话！
──啪，啪，啪，啪！
战场中传出了这种声音。香织为了朋友的巴掌落在月的脸蛋上！
「月！快起来！要是睡了就会死了啊！快点起来！快点！」
香织的巴掌划出艺术级的轨迹，一分不差地连击月的脸蛋。被巴掌声装饰的脸的脸颊往右向左动。香织的连环巴掌，颢得莫命有节奏感。
「快・点！起・来！」
总感觉声音听起来很痛快似的⋯⋯
战乙女们面面相觑。大概是在困惑吧。
袭击的敌人其中一个突然就晕倒，而另一个则对她鞭屍⋯⋯看起来是这样。客观地看的话。那麽，她们困惑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然後，下一瞬间。香织在很有节奏地甩巴掌的手掌被咔！！地用力抓住了。
「⋯⋯早安，香织。永别，香织」
「哎？」
月大人醒来了。在香织眼前出现的弹珠大的火焰之球在刹那间，盛大地爆炸了。看来，是应用魔法「火球」，将火球从超压缩状态解放从而生出具有方向性的冲击波。
呼啊啊啊啊地发出悲呜，在地上向後转的香织在总算停下来之後四肢撑地抬头。然後，她开始流下大量冷汗。
「⋯⋯明明连阿一都没打过我。香织，觉悟OK？」
月大人的愤怒值正处於天元突破状态。她怒得背後都能看到咕咕咕咕的疑音词。
「你，你在说甚麽我不明白啊，月。总之，先冷静点好吗？好好谈谈的话一定能懂的」
「⋯⋯呵。把我脖子绞住把我甩来甩去，还兴高采烈地甩我巴掌，不是都故意的？」
「没这种事！这是误解！我只是想保护月而已！但你却这样说我，真是太过──」
「⋯⋯老实招供是你最好的选择。送给你阿一的性感写真十张──」
「有机会报复平时的恶作剧，真是太痛快了。听着你喊了声唔哦。还有咕呸呢，噗噗」
月额头青筋暴现。
然後，
「⋯⋯今天就是你的命日！」
「哇哇，不行！那炎弹打中的话絶对会死人啊！」
「⋯⋯不用担心。我絶对会杀了你！」
月放出了无数的炎弹，每一颗都藏着难怪足够拆了教会的威力。
有点得意忘形过头而在焦虑的香织急忙地闪避，并慌慌张张想说出道歉之词，但是，
「⋯⋯去死，永远的跟踪狂女人！」
「你说谁跟踪狂呢！？呢！？」
她禁不住反驳月极为不名誉的发言了。她边闪开炎弹边瞪着月，月则对她哼鼻。
「⋯⋯差不多该注意到了。自己的本质。还有阿一自我牺牲的精神！」
「自我牺牲？你在说甚──」
「⋯⋯啊，是跟踪狂又有病娇气质还是个闷骚的香织真令人困扰啊。但是放任不管又不知道会干些甚麽事，真没办法，只能我去随便应付一下了。阿一一直都在这样想！」
「阿一怎麽可能会在想这种事！又在说些是非！」
「⋯⋯是这样想的话，就当是这样吧。在香织心目中」
「哼哼，月。你是不是说得有点过分呢？现在道歉的话我还能原谅你。好了，道歉。快道歉」
「⋯⋯诶？甚麽事，病娇闷骚跟踪狂小姐。我有点害怕，能不能别再靠近我？」
香织的额头上暴露青筋了。明明她在微笑花开，但背後却能幻视到咕咕咕咕的拟音。
「嗯，我不会靠近你。谁会靠近些万年发情的废吸血鬼呢。脑子九成都被色色的事埋末了呢？阿一也差不多会注意到了吧？这个吸血姫（笑），就只是个变态。啊，能不能别靠近我？正妻（笑）会沾到我」
对两次在月的形象上加上（笑）的香织，月也莞然一笑。
战乙女们看起来正不知所措。该怎麽办，修罗场啊，修罗场。应该阻止那两人吗？谁去？你去啊。诶，不要啊，你去啊，你是战乙女吧？你也是战乙女吧。──说不定她们正在这样沟通。
但，下一瞬间她们都僵直下来了。
因为吹起了极寒的暴风雪。
因为出现了挥洒闪电的黑云。
然後，
──莎啊啊啊啊啊啊！！
──咕啊啊啊啊啊啊！！
还因为脸露青筋地微笑的香织背後，出现了以大太刀敲肩的般若！
还因为脸露青筋地微笑的月背後，出现了发出落雷咆啸，卷成一团的雷龙！
目睹游戏系统不存在，不可能发生的超常现象，模拟超常存在制造出来的战乙女们只能战栗地後退。
传入她们耳朵的是，
「⋯⋯香织这**蛋蛋蛋」
「⋯⋯月这大笨蛋蛋蛋蛋蛋」
这种微妙的对骂，以及与强大迫力相反的不文雅的互挰，互抓，互扯等微妙的争吵──又或者说，是一如往概的猫斗。
「呼莎啊啊──！」月打出一记直拳，被打中脸的香织「呣咿咿咿」地呻吟，并拉扯月的脸蛋。月扯香织的头发，香织则用指按着转月的横腹。月扯香织的脸蛋，香织就将月的头巾丢掉，还扯她的头发。
香织靠身高差推倒月，就像猫一样用手敲打月。月则抓住香织的屁股，趁她害怕的隙缝翻转上下，就像是报复刚才似的对香织还挺大的胸来回甩巴掌。
在地面上转来转去，互相抓住对方，然後又转来转去，像是猫一样互殴，明明是美少女，但现在却沾满灰尘，头发散乱。月和香织都穿着连衣裙系的服装，内裤都全露了出来，但她们完全没有留意。
到底是想打到甚麽时候。
在一旁呆滞的战乙女们神志清醒起来。她们就像是重振精神似的再次架起各自的武器，瞪向还再打架的两人。瞪向她们⋯⋯但，果然还是在喵喵叫。
战乙女们面面相觑。没有表情，但看起来也像是在说这其实没必要包围她们战斗吧。
她们互相颔首，其中一人站了出来。那名战乙女手拿一把充满神圣感的枪。她看似在找在胡闹的月和香织的死角位，时不时像是绕路般前进。
然後，恐怕是抓到时机了。下一瞬间，她一口气冲前。恐怕是想要一次同时贯穿两人。必杀一击的突刺从月的背後以神速刺出了。
下颚被月的手向上推，仰视天空的香织看不到月的背後。月也被香织捏着鼻子，没办法看向後面。
得手了。
如果，战乙女能说话的话，一定会这样呢喃道。
──啪嗒，转转转
突然向横方倒下的两人边滚动边对骂。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站起来，就像是甚麽事都没似的继续打架。刺出去的必杀之枪，空虚地停留在刚才两人所在的地点。
战乙女的同伴们正在看着。战乙女枪手摆出假咳似的姿势，重振精神，再次强袭月和香织。
今次决不会失手，确实地收拾掉其中一个！目标是月。将其侧脸贯穿──
「病娇的，是月吧！」
和这句话一起甩出去的巴掌，命中了月的脸颊。月的脸颊被用力弹开，枪就在月的脸颊旁穿过。
她急忙地收回枪。失败甚麽的没这回事。刚才只是试水而已。热身而已。接下来的一击才是本命！今次要刺穿香织的脇腹！
「⋯⋯才没有病。全都是娇！」
以猫骗吓对方後一记扫堂腿，香织倒下了。必杀（笑）一击从她头上通过。（科普： 双方对峙精神高度集中时，一方发起动作吸引对方注意力转向躯干，同时在面前拍掌对对方精神造成干扰。这个行为可以导致对方暂时**）
「那就叫病娇！不知道吗？时不时希雅在害怕你。看～呀，连挚友都觉得可怕的病娇娘～」
「⋯⋯才没有怕。也不可能怕。希雅可是最喜欢我了！说我之前，香织之前不也被雫害怕了。看～呀，连点满忍耐力的雫也会害怕的真病娇娘～」
「雫，雫才不会害怕我！不管我甚麽样雫都会接受我的！」
「⋯⋯的确，无法否定雫的心胸广阔。那简直就是大家的妈妈！」
「对啊！还是那种一手撑起一个大家庭的母亲啊！大家最喜欢的可靠母亲啊！」
八重樫雫──现役女子高中生。不知不觉间，在某种意义上被贬的苦劳人。如果她在这里的话，躺着中枪之後一定会决心参战吧。
顺带一提，在这对话期间，战乙女已经挥枪不下数次。改变角度，摆出假动作，利用横扫和枪箍，从所有不同位置中发动怒涛般的攻击。
但全都被躲开了。
而且，还全都是被打架中极为自然的动作躲开了。
总感觉战乙女枪手快要哭出来似的。
似乎是在同情她。战乙女的同伴们扑出来包围月等人。太美丽了，战乙女们的友情。
不能再继续让她们像是玩梗似的侮辱我们的武技！不能再让她们无视！
完全包围。无处可逃。回避不能。
拟态成剑与枪的死亡全方位强袭还在打架的两人。
──铿锵
清澈的声色响起。金属之间磨擦所演奏出的声色。在这声色间，并没有插入目标两人的悲呜。
不如说，
「！！！」
「啊，啊──」
「！？」
发出不成声音的悲呜的是，战乙女一方。
战乙女们一同拉开距离。但是，没有，否，无法逃开的人有三个。战乙女枪手，以及两个手持壮丽的剑的战乙女剑士两个。
理由很单纯。
战乙女枪手的枪贯穿的是友军的心脏，而香织的铁剑则斩进了战乙女枪手的脖子内。
然後，另一个战乙女剑士的美貌──正确来说是右眼的位置，正如文字描述，开了一个洞。被烧得碳化的黑色洞穴。
在战乙女们的中心，香织挥舞完铁剑之後没再动弹，在她的胯下，月仰面躺在地上摆出指枪。
被击穿右眼的战乙女剑士身体摇晃，香织从她手中如空手抢白刃般将剑扯过来，然後很随便地以抢过来的剑，划出无比流丽的轨道，将战乙女枪手的首级斩下。
与使用铁制长剑时不同，香织的剑击就像是切牛油似的轻松斩下战乙女枪手的头。血没有喷出来，取而代之的是赤色粒子卷成旋涡状飘向天空。
「嗯，果然是把好剑呢。虽然我喜欢更粗更大的⋯⋯」
「⋯⋯香织真好色。就是这样才会被人叫成永久闷骚的」
「才没有被这样叫过！再说好色是甚麽意思！」
两个人就像是甚麽事都没发生过似的重新开始吵架。月站起来，香织从另一个战乙女剑士夺取剑而变成二刀流的时候，两名战乙女也喷出红色粒子消失了。
战乙女们就像是迷茫要不要继续攻击似的散开不动。
说不定她们的战斗程式看到刚才两人的攻防，而难以判断该怎样进攻。
凌驾刚才的完全包围攻击的方法十分单纯。
香织理解到靠膂力和剑的质量对砍不会有好结果，便用自己的剑添在敌人的剑上将轨击方向扭曲了。结果，偏离原轨道的剑打中另一把剑，将另一把剑的斩击捌开。
然後，香织配合回转运动，徒手扭转枪的轨道，让它刺向同伴，并以此避开第三把剑的攻击。
然後，香织无法对应的第四个，月便狙击生物共通的弱点，在香织的死角中使用超压缩炎弹处理掉了。
战乙女们的战斗思考拒絶对正在吵架而看似满身空隙的两人拉入近战。看上去满身空隙而实则没有空隙的话，就只需制造出容易钻入的空隙便好。
战乙女弓箭手和战乙女法师挟击她们了！
缠绕光辉而提升破壊力的箭矢的远距离物理攻击，以及不可视・神速的风刃的远距离魔法攻击化作暴风雨般的无数獠牙袭向月和香织。
月和香织转了一圈。
刚才还在面对面吵架的两人，在下一瞬间就像是跳舞般踏步，由面对面变成背对背。在流畅而美丽的舞步後，金色与黑色的头发轻轻飞扬。
刹那间，香织的双剑在空中描绘出无数轨迹，将无数藏有恐怖威力的箭矢尽数斩落，或是捌开。
刹那间，有如夜空中的满天群星般出现的无数炎弹，随着月纤细的手指动作而如同流星般飞舞，以爆破的冲击将风刃尽数吹飞。
背靠背的两人完全没有在意从背後而来的威胁。她们没有回首，也毫不怀疑背後是絶对的安全圈。
突然，攻势停止了。连续射出的箭矢与魔法到底了。
然後，月与香织再次起舞。优雅地翻开连衣裙的裙摆，以像是早已商谋好般的舞步回转。有如镜像般起舞的两人就像是将对方引诱至舞蹈般挥手。
不过，想引诱对方去的地方似乎是死之世界的样子。
由挥舞的手中如同子弹般飞出去的是，弹珠般的火球和壮丽的剑。
藏有匹敌上级魔法的破壊力的炎弹分毫不差地击穿战乙女弓手的心脏，壮丽的剑也同样贯穿了战乙女法师的心脏。
「嗯～，该怎麽说呢？果然战乙女之间特性不同，防御力也会有差别吧⋯⋯⋯还是纯粹是剑太锐利吗？」
「⋯⋯我想应该是。即使是敌人的武器，用等级１的身体能力投掷出去的剑恐怕无法这麽简单地贯穿刚才接近型的铠甲。应该看作是法师物理防御力低」
「刚才我避开的炎弹，也被法师的铠甲弹开了呢。但穿过了弓箭手的铠甲也就是说，就算铠甲外表一样，对魔法的防御力也会有高低」
月和香织背靠背地说出检证结果。她们以观察般的眼神注视化作粒子消失的两名战乙女。
还剩下两体的战乙女缓慢地拉开距离。
月和香织将脸转向残存的战乙女。那看起来非常恐怖。战乙女们颤抖了一下便是证据。
「⋯⋯香织。注意到了？」
「是说升级了？嗯，战斗中响起了几声『叮！』了呢。还有，还听到了甚麽东西被解放了！的告示。老实说，我还在想能不能关掉」
「⋯⋯的确太令人分神了。人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之後向阿一提案设置On-OFF的机能吧。不过，总之先──」
「嗯。总之先──」
战乙女们悄～悄地，悄～悄地与谈话的月和香织拉开距离。在对话结束的瞬间，她们立马翻身飞到空中。
用游戏的方式来形容的话，这情况就是「战乙女逃跑了！」了吧。
影子遮住了战乙女们。
猛然抬首的两名战乙女所看见的是比跳得比自己更高的村女和见习修女。两人分别举起被太阳光照耀的剑，以及等同於太阳的炎弹，俯视战乙女们。
「实验罗」
「⋯⋯实验」
絶不放过能够测试被解放的能力的机会。
对，用游戏的方式来形容的话──就是「没人逃得过村女和见习修女的掌心！」。（译：原梗是《神龙之谜》第二十二卷大魔王巴恩的台词）
没有临死前的悲呜。
在起始之村的周围，就只有漂亮的红色粒子飘舞着。




◎031　香织&ユエ编　你好，我是魔王村的村长
喧嚣的风吹过的街道。矮小的杂草叶片磨擦发出声音，被风卷起的沙尘在空中轻轻飘扬。
从沙尘的对面中，出现了两个人影。
其中一个是打扮成村女的少女，另一个是穿着见习修女服的少女。她们步履蹒跚地走着。见习修女已经完全是被村女背着走了。
村女背着见习修女，将壮丽的剑当作拐杖走路。「呼哎呼哎」她肩膀上下起落，荒乱的呼吸在远方也能够听见，如果这里不是连接村庄之间的道路的话，甚至很容易会将她们误会成山难的遇害者。
服装也为她们添上这种印象。两人的衣服都破破烂烂。虽还能勉强挡住重要的部位，但连衣裙的下摆已经变成了过於崭新的迷你裙状态，衣袖部分也已经完全变成了无袖，从侧面来看的话胸部有点危险。
又白又滑的肌肤大面积地露出，露出来的部分都沾满了沙尘，她们的头发又散又乱。
「⋯⋯呜。麻烦到你了，香织」
「月，不是说好不说这话吗？」（译： 原梗是６０年代的日本电视节目『シャボン玉ホリデー』的名对话，Maybe）
被背在背上的见习修女──又称脑子有病的修女月精疲力尽地玩梗。将快要滑下去的月重新背回原位，还不忘要回话的人当然，就是村长的残念女儿香织。
那麽，为甚麽这两人会这幅模样。
原因是在起始之村「啊啊啊啊啊啊啊」周围，成功渡过与战乙女战斗之後的一连寸事。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
──野生的奥丁出现了！
──野生的宙斯出现了！
──野生的素戋呜尊出现了！（译：日本神话的须佐之男命）
──野生的因陀罗出现了！
──野生的阿提蜜丝大举出现了！
──野生的琐罗亚斯德神话整个出现了！
──野生的奥丁带着儿子和战乙女来复仇了！
──野生的宙斯与因陀罗搭肩出现了！
──野生的Ia！Ia！Ｍ|@|STER Fhtagn──（译： いあいあＭ|@|STER是niconico上标给和克苏鲁神话有关的偶像大师的动画标签，原梗Ia！Ia！Cthulhufhtagn！是克苏鲁神话中克苏鲁信徒赞颂克苏鲁时的用语）
看到这庞大的阵容居然是起始之村周围的敌人，就知道是甚麽回事了。一堆堆的神话，节操简直不能再少。再说，就算是剧情未完成的动作确认阶段，敌人的设定未免也太马虎了吧。
当然，它们每一个都拥有不耻其名的实力，战乙女在他们的强大实力面前简直颢得可爱。他们还装备着固有武装，若是月和香织配合不默契的话，战斗不过多久就会结束了吧。
最後出现的那难以名状的东西，月和香织都不记得战斗中发生的事。若是想要回想起来，就像是本能在阻止似的一阵头痛。记得的就只有拼了老命毁灭了它的感觉。
那到底，是甚麽东西⋯⋯
总之，在死斗之後又是下一场死斗，已经到了精尽人亡的寸前──这就是月和香织的现状。月已经用完回复道具，陷入了魔力枯渴状态而只能让香织背着走。
往下一村庄的储存点蹒跚地前进已有一段时间。在两人靠玩梗和开玩笑来敷衍过疲劳的时候，
「⋯⋯嗯？香织」
「嗯，有东西要来了。不过，这是⋯⋯」
感受到从背後迫近的气息，香织止步了。她回头看，刚才走过的街道上扬起了灰尘。一瞬间，月和香织还以为「又是野生的神吗！？」，但马上便得知这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马车，呢」
「⋯⋯嗯」
正如香织所说，走在街道上的是由两头栗色的马拉着的马车。微胖的男人在车夫座上握住繮绳。
月为了以防万一而从香织的背上降下。两人走到街道的旁边让路。
没有花多少时间，马车便驶到月等人的身边。坐在车夫座上的男人似乎注意到月和香织，露出「哦呀？」的表情。男人拉扯繮绳减速，将马车停在两人傍边。
「哦呀哦呀，两位小姑娘，请问您们在这里干甚麽？这里附近虽然比较安全，但两位年轻姑娘在这里走便有点太不用心罗？」
声音和表情中没有恶意。好像听到说这里附近比较安全这种令人怀疑是不是疯了的话，但只要无视这点，传来的感情纯粹是对村女和修女两人在街道上漫游感到不可思议，以及担心。
看来并不是甚麽强袭事件，月和香织面面相觑并点头。
「那个，我是『啊啊啊啊啊啊啊』村的⋯⋯村长的女儿，现在正要前往隣村」
「哦哦，原来是这样。是『啊啊啊啊啊啊啊』村的村长的残念女儿呀。我是行商的撒拉尼・庸凯尔。我现在也正前往隣村。如果愿意的话要乘上来吗？」
好像在甚麽地方听过姓氏的行商亲切地提议道。甚至被行商也说自己「残念」的香织内心虽然感到遗憾，但能够从这里开始以马车来移动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月，怎麽办？」
「⋯⋯大概，这是游戏里的救援事件之类的东西。而且放在马车里的都是些序盘的回复药和装备」
「那就是没问题罗。能够顺便买些道具吗？」
在相谈一番後，在现在物资不足，还需要回复体力和精神力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简直是雪中送炭，因此两人便接受了撒拉尼商人的提议了。对露出惹人怜爱的微笑，「请，请。请到车内坐下。有需要的东西我也能卖给您们」并如此说的撒拉尼商人的好意，她们也接受了。
马车就这样再次出发了。一会儿後，购入并使用了回复道具的两人取回了活力，「呼～～～」地长叹。
「总算是渡过了风波了，吧？」
「⋯⋯嗯，应该是的。还是说，希望已经渡过了。不是的话，阿一真的太鬼畜了」
「啊哈哈⋯⋯再怎麽说，都没办法吧？毕竟游戏壊掉了呢？是吧？」
「⋯⋯嗯。没错」
两人虽然些少怀疑挚爱是不是疯了，但得出了事情已告一段落的结论後便放松身体。然後，买进了回复道具的月在货架中找出衣服。
在有贩卖的东西当中两人能够装备的，果然只有修女服和村女服，但比起半脱状态的衣服要好很多。她们马上买进後穿上了。
换好了衣服，也补充完道具的两人坐在在货架後，向马车外伸展脚部踢腿。微微传来的震动令人感到舒服。
「⋯⋯说起来，香织。解放到哪阶段了？」
「啊，说起来好像一直在升级呢。分解能力也复活了，应该解放了相当多了吧？之前一直没空暇去确认」
说罢，香织呼叫出个人情报画面了。月也一起叫出自己的情报，开始互相确认能够使用的能力。
════════════════════
名字：小月月
阶级：７５ / 离下一阶段解放还剩２８８０
职业：修女
称号：不能叫名字的修女
技能：无咏唱 想像构成 全属性适性　复合魔法　高速魔力回复
魔法：炎魔法　风魔法　光魔法　水魔法　土魔法　冰魔法　雷魔法　闇魔法　重力魔法
※各魔法名省略
装备：见习修女服套装 拉莱耶文本
备注：通缉犯
所持金： ５,５４６,０３０
════════════════════
（译：拉莱耶文本是克苏鲁神话中的架空书本，总之就是记载了会对理智值造成冲击的内容）
════════════════════
名字：香织
阶级：７２ / 离下一阶段解放还剩１８８０
职业：村女
称号：披着村女皮的物体
技能： 村女流双大剑术 村女流近战格闘术
魔法： 村女流身体强化魔法 村女流分解魔法 村女流翼 村女流神速
装备：村女服套装 格拉墨 天丛云剑
备注：小月月的共犯
所持金： ４,８７４,００５
════════════════════
「⋯⋯」
「⋯⋯」
吐槽点的确很多。一定都是BUG的错。但是，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的地方。
「月，月？这，这是⋯⋯」
「⋯⋯等，等等。先等一等」
很稀奇地慌张起来的月触摸自己的身体进行检查。并没有甚麽异变，她放下心来的喘息。之後，放在旁边的箱子上的月破烂的修女服，明明没有些特别大的振动却不自然地掉了下来。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布声，而是咚的一声。
「⋯⋯」
「⋯⋯」
月和香织纹风不动，注视着破烂的修女服。那奇妙的膨胀实在是令人目不转睛。
马车咔嗒咔嗒地振动着前进。渐渐地，一点点地，修女服因振动而移动。
确实的是，被香织背着的期间，月除了衣服以外甚麽都没有拿，并且香织除了在之前的战斗中抢回来的传说之剑以外，再没有抢过其他东西。然後，刚才脱下衣服放在箱子上的时候，并没有甚麽「东西」让衣服鼓起来。
修女服配合着马车的振动渐渐移开。
然後，终於，在修女服的空隙中，颜色奇妙的封面似的东西⋯⋯
「我丢丢丢丢丢丢丢！！」
月发出了呐喊！在那恐怕，一定不能看的东西彻底现身之前，月用浑身力气送了一记飞踢给它。有如职业足球员般漂亮的踢腿，很漂亮地将蔵在修女服中的东西踢飞了。
在那东西消失在草丛之後，她盛大地呼出无意识中吸住不放的气。
然後，她急忙地动手确认个人情报画面，
════════════════════
名字：小月月
阶级：７５ / 离下一阶段解放还剩２８８０
职业：修女
称号：不能叫名字的修女
技能：无咏唱 想像构成 全属性适性　复合魔法　高速魔力回复
魔法：炎魔法　风魔法　光魔法　水魔法　土魔法　冰魔法　雷魔法　闇魔法　重力魔法
※各魔法名省略
装备：见习修女服套装
备注：通缉犯
所持金： ５,５４６,０３０
════════════════════
个人情报画面变成了这个样子。
月和香织面面相觑，互相向对方颔首。
「那麽，香织。回复系，捕获系和防御系的魔法还是不能用？」
「嗯。我的本领明明是那边啊。不过，能用到分解和神速就已经很足够了。反正抢回来的剑锋利度很高。月就只有重力魔法？」
「⋯⋯嗯。希望下次会是空间魔法。有和没有会有很大差别」
似乎她们当踢飞的「东西」没存在过。这一定是为了精神卫生。必须尽可能地保护SAN值。
往後一段时间，两人就像是忘掉了甚麽似的，将时间费在谈论双方的能力，以及确认两人的合作。
大概过了多少时间呢，终於心情也舒畅下来，马车的振动快要将人诱至梦乡的时候，月对不意间感到的魔力作反应了。
发信源十份近。对，就是从车夫座上发出的。魔力并非发向月等人，而是发向了其他地方。
「⋯⋯商人先生。你刚才干了甚麽吗？」
听到月的问题，撒拉尼商微微发胖的身体不知为何颤抖了一下。然後，他露出面具般的笑容回头望。
「没有，并不是甚麽大不了的事。比起这种事，离下个村庄还要花很长时间。还是趁现在躺着会比较好」
「⋯⋯是吗」
月比较擅长从对方的表情中解读其内心。毕竟她是原王族，并遭遇过惨痛的经。因此，她马上看出了撒拉尼商人所说的话并非出自真心。
总感觉有点可疑。这不是救助玩家的事件吗⋯⋯
似乎是察觉到月的疑心，撒拉尼商人的额头上开始冒汗。
月的死鱼眼刺向撒拉尼商人。这死鱼眼真厉害。这死鱼眼真美妙。
撒拉尼商人的汗流得像是瀑布一样。
「是真的哦？商人是不会说谎的」
「⋯⋯是吗」
「不，真的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到。我没有骗你们。我从来都不会说谎」
「⋯⋯是吗」
「⋯⋯不去躺躺吗？」
「⋯⋯是吗」
「⋯⋯」
撒拉尼商人胖胖的颜面就像是喷水池似般沾满了汗。
在香织也觉得这再怎麽说都太奇怪，拿起格拉墨和天丛云剑加强警戒的时候
「⋯⋯唔！？香织！」
「嘿?──呀！？」
月发出充满焦躁的警告的同时，香织的脖子响起了坚硬的声音。注意到那是急速迫近的凶刃与月千钧一发地发出的防御魔法冲突的声音後，香织发出悲呜并使用村女流神速跳下马车。
刹那间，刀刃从反方向斩过刚才香织所在的地方。
「哼唔，注意到我的隐形，还避开我的追击⋯⋯⋯原来如此，看来并没有那麽简单」
在跳下马车的香织旁边，月也落地了。突然袭击过来的敌人在向香织放出第二击的同时，似乎也对月出手了。她避开了攻击并跳下了马车。
月和香织看到在马车货架上俯视自己的黑色人影，便张开大口表示惊讶了。那凌驾香织感觉的奇袭力也好，如同流水般的连续攻击也好，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只不过，出现的人物实在是太意外了。
「太，太好了！您终於来了！就是她们！她们就是通缉犯的小月月和香织！请快点抓拿她们吧！」
「商人殿下。感谢你使用魔道具向我通报。不止牵制她们逃亡，还将她们带到这里⋯⋯我在此郑重地对阁下的勇气表示感谢。之後交给我，先走一步吧！」
「是的，祝您武运昌盛！」
看来，就是这麽一回事。这个商人从最开始就注意到小月月和香织是犯罪者，并装作甚麽都不知道，将她们诱导至BOSS角色（大概是中BOSS）面前。
何等可恨的背叛。但是，好好想一想，月等人是通缉犯，所以这也算是适当的对待。全都是因果报应。
能够购买回复道具，简单来说就像是BOSS房间前附带回复机能的储存点之类的东西吧。当然，虽然储存不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眼前的人物。
对，不知道为甚麽以拿着小太刀的双腕摆出交叉，侧身摆出多次无谓的动作的墨衣人物。絶对在哪里看过。虽然戴着墨镜，但絶对在哪里看过。
「听好了，犯罪者小月月！共犯香织！既然我出现了，这里就会成为你们的终点！为自己的不幸悲噗，并将吾名刻入骨肉之中吧！吾名深渊卿！魔王村四天王之一，亦是见习医师！葬送你们的男人！」
对，深渊卿先生出场了。
魔王村四天王是甚麽鬼，还有身为医师见习居然还说出「葬送」甚麽的，这种吐槽总之先搁置一边，香织偷偷地在月耳边说话。
「月，为甚麽远藤会在这里？看那感觉应该是在深渊卿模式吧？真货，还是程序？」
「⋯⋯说起来，之前被阿一叫到家里去的远藤，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後哭着跑了出去」
「啊，我知道甚麽事了」
「⋯⋯嗯。远藤大叫着『南云你这混帐帐帐帐帐！』跑了出去，然後阿一就摆出无地自容的表情说着『抱歉！干得太过火了！连我也受到伤害了』跟着追过去⋯⋯」
顺带一提深渊卿是郝里亚训练模式时用上的四天王似的BOSS。当然，是程序。虽然常时处於深渊卿状态。
「哼，话已经谈完了吗？尽管使尽智慧，挥舞你们所拥有的力量便好。否则，深渊在眨眼间便会吞噬你们」
要摆动作。要推墨镜。双手还要摆出十字。
「⋯⋯远藤。到底到了甚麽境界」
「我又在想了。孤军奋斗的艾蜜莉真的超厉害的」
对现在恐怕也在推敲郝里亚矫正计划的深渊卿惹人怜爱的恋人，月和香织在心中满面热泪地敬礼。
最近，观看拚命地让郝里亚族脱离中二病的行动成为了郝里亚族的娱乐，他们心中的艾蜜莉爱越发高涨⋯⋯「最近感觉比以前好一点了！」为此而高兴的纯朴的艾蜜莉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月和香织眺望远方，回想起好几次来家里玩，来家里徵求意见，来家里说怨言，来家里徵求意见，来家里哭，来家里徵求意见的艾蜜莉。
「断罪的时间到了。浩介・Ｅ・深渊──参上！」
在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气息就有如海市蜃楼般消失，使她们清醒过来。
几乎是无意识中的事。恐怕是浓密的战斗经验所成吧。注意到的时候，香织便拔出了天丛云剑斩向背後。
刹那间，金属声响起，香织的手腕走过一阵轻微的冲击。
「哈」
与一声短短的喊声一起发出的是，防御时拔出来的神剑格拉墨的横斩一击。在攻击後发动神速缩短时间的一击，正常而言应该会化作究极的反击将敌人分成两份。
但是，香织所发出的一击却只能空虚地划破长空。不仅如此，漆黑的物体──不，深渊卿的腿还映在她眼前。是在攻击的瞬间跳跃，在空中使用了回旋踢吧。
虽被出奇的动作偷袭，香织还是成功低头回避了。但，她垂下的头的下方，深渊卿的脚正向上踢。
「──深渊流暗杀体术・脚击之型 飞燕炼脚（深渊鸟将三度复苏）」
在空中施力扭转上半身，发出三连踢的技能。
香织睁大双眼。这可以避得开。但是，可能会险些擦到下颚。这样的话，深渊卿恐怕就会在香织脑髓震荡的情况下放出下招技能。
「──【波断】！」
「唔」
香织身体後仰，借此回避深渊卿的第二脚击时，一道超压缩的水雷射从她的侧面飞来了。那道雷射一直线地射向身处空中的深渊卿，但只能掠过不自然地向侧面滑过的他的侧腹。
仔细一看，从深渊卿的黑色手套伸出的钢丝，将不知不觉间插在地面上的苦无和他的身体连接起来。看来，刚才他为了紧急回避拉扯钢丝从而在空中移动。
香织发动神速接近受身落地的深渊卿，以神剑格拉墨直劈向他的身体。轰！格拉墨将空气劈开，毫不留情地将深渊卿分成两半──
「天真」
「啊！」
看似如此的瞬间，理应被分成两半的深渊卿分身成两人，从左右穿过香织的两脇。
月瞄准深渊卿准备连射风刃，但比这更早投掷出的苦无已经迫近了她。而且，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丢在月背後的另一把苦无发动了神器的特性，飞回到主人的身旁。
被前後狭击的月马上使用重力魔法，避开了飞向自己的苦无。但是，正如深渊卿所企图的，攻击魔法就此中断，结果令他有机会接近。
「不会让你得逞的！」
「所以说，太天真了」
香织以银翼羽毛的散弹击向其中一方的深渊卿，并在另一方的背後向其出剑，但银翼羽毛的散弹被砰的出现的分身体挺身挡下了。
然後，香织突然被捉住脚踝而失去平衡，虽然勉强没有跌倒，但却让深渊卿逃跑了。
她看向脚边，
「──土遁・深渊流砂」
在地面中露出了脸和手腕的深渊卿得意洋洋地说出技名。他的手紧紧捉住香织的脚踝。看来在不知不觉间，分身潜入了地面中。
不知为何奇妙地怒了的香织就像是除草般，用天丛云剑将深渊卿的半边脸和手腕切成圆片。深渊卿砰的消失了。这又是令人莫名火大。
迫向月的深渊卿正面冲进了为防止接近而扩张了加重域的超重力空间。正常的话他便会被非比寻常的压力压扁，然後在地面变成一团肉酱吧。
但是，深渊卿也重力魔法的使用者。他的身体缠上黑雾，若无其事地冲前。
「⋯⋯不过，远藤无法多重发动重力魔法」
「没错。所以要这样做」
月也深知深渊卿会中和超重力攻击。她的目的是透过让最危险的重力魔法用於中和上而将其封印。她判断除重力魔法外的魔法和物理攻击，来多少都能够对应。
但，这是深渊卿打算直接攻击月的时候的事了。
「──土遁・深渊大流砂」
小太刀插向地面的同时，周围半径十米一口气陷了下去。化作流砂的地面被月的超重力空间压扁了。月失去平衡，想站起来，但脚却不断沈下去。
深渊卿本体并没有放过因此而产生的些小空隙。
一道剑光滑溜溜地从月的背後斩向她。月没有感到丝毫气息。不知甚麽时候，便没有再留意被银翼羽毛散弹射击的深渊卿了。明明确实地认识到冲向自己的深渊卿是有两个的！
月睁大了双眼。在空间魔法受到束缚的现在，无法使用瞬间空间转移「天在」
「到此为──哦呼！？」
「⋯⋯唔唔！？」
要在这种地方吃下一击吗⋯⋯她这样想的瞬间，飞来的天丛云剑微微割到月的头皮，然後插中了背後的深渊卿。
看似是勉勉强强地避开了击中要害，肩部受到直击的深渊卿被吹飞到後面。
展开银翼飞翔的香织将月从流砂中扯出。
「没事吗，月？」
「⋯⋯很有事。我的头皮被斩到了。被香织斩到了」
「对，对不起。重力魔法比想像中更强力结果剑就向下偏移了。对魂魄有影响吗？」
「⋯⋯呜。没有」
「太好了。总之，用一下回复药吧？」
月泪目双手按着自己的头。月想起来以前，和阿一相遇之後，阿一毫不犹豫地射向被魔物操纵的自己的子弹也擦破了头皮。
阿一和香织都对我的头皮很不留情，月在心中说出这种微妙的怨言。不过，被救下来也的确是事实，所以也不忘道谢。
「话说，这还是第一次直接战斗⋯⋯远藤真棘手呢」
「⋯⋯嗯。完全活用了自己的特性。难怪能够伤到认真起来的阿一」
看着从肩膀拔出天丛云剑的深渊卿，月和香织很神妙地谈论感想。
两人如果没有互相配合对方，就恐怕会受到致命攻击了。
最恐怖的是他的隐密性。明明正在正面交锋，却会不知不觉地不再留意，实在是异常。这根本不是气息遮蔽的层次了。令气息，不，存在消失的神技。⋯⋯悲伤的是本人也不想这样，是天生的。
曾经，深渊卿说过。以全身全灵临战，顶多也只能伤到魔王的一条毫毛。甚至胜过老婆们。
这的确没有错。除了莉莉安娜和爱子这两个例外，要是认真战斗的话，深渊卿赢不过月、香织、希雅、缇奥，还会以微少的差距输给雫吧。
但是，这里还要加上一个注释。
在月完全活用自动再生力的时候。
在香织使用使徒模式，无视对周围的影响完全活用分解能力的时候。
在希雅决心两败俱伤而使用身体硬化和血流操作的时候。
在缇奥以黑神龙模式进行广范围歼灭的时候。
在雫在极限突破状态中，以数百把黑刀作出剑界的时候。
对，就算是历战的挂逼集团，面对深渊卿的隐形战法和最大的王牌──分身千人的轮番攻击，连普通的战斗都难以成立。要不是像开外挂似的，将周围一带全都炸飞，或是以能力力压过去，在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前很有可能就会败北。
因此，才是魔王的右腕。因此，才漫不经意地踏入了人类最强的领域。
再次认识到他有多麽棘手的月和香织的表情并不芳香。
向着这两人，深渊卿发出「哼」的笑声。是想说第二回合开始了吧。分身出现了。数量比刚才还要多。深渊越深，言行举止就越痛，能力也会随之上升。
真是个麻烦的敌人。
於是，两人便决定用广域歼灭了。
「唔？想去哪里？」
深渊卿仰望飞起来的香织和月。她们的手中拿着许多买回来的魔力回复药。
下一瞬间出现的是，五天龙和数之不尽的银色羽毛。然後，还有银色的太阳和苍炎的太阳。
──不是力压的话就无法打倒。反过来说，如果环境允许的话其实还挺容易打倒的。
「⋯⋯是游戏里真的太好了」
「对呢」
银羽和空爆用的炎弹以现在进行式增加数量。五天龙发出呻吟，苍炎与银之太阳渐渐肥大化。
看到这的深渊卿说，
「不，这是不是犯规了？」
下一瞬间，世纪末颢现地上了。
被饱和攻击毁成令人错以为是地狱风景的大地上，躺着发出烟雾倒地的深渊卿。他就和普通的敌人一样散发出红色粒子。看来完全被击倒了。
月和香织降落到深渊卿的旁边，走到头顶的方向窥视他的样子。
「⋯⋯身体还在颤动」
「炸成这个样子还留着原型还真是厉害呢」
明明在现实里就连渣都不会剩，香织顶着一张可爱的脸说出这种黑帮般的话。
因游戏设定而勉强保留着意识的深渊卿看向两人，开口说道。
「库库库，我是四天王最弱。魔王村的耻辱」（译：剣圣大和的梗）
「哎，这话自己说出来？」
「⋯⋯阿一，太残忍了」
设定成这样子的阿一先生超鬼畜，月在心中这样吐槽。一定全都是BUG的错。
深渊卿绞尽最後的力气，伸出震颤的手。
月和香织警戒他是不是死到临头还要干些甚麽，但他只是指向了街道的方向。
「只要绕过街道旁边的森林便能看到魔王村」
看来是在指路。
手腕失去了力量倒下。然後深渊卿便消失了。
「总之，走吧」
「⋯⋯嗯」
两人踏出步履。也不会再回头。
走在街道上约五分钟。绕过森林後，正如深渊卿所说，能够看到被木制栅栏包围的宁静村庄。
整体是气氛和谐的小规模的村庄。景观的确很适合起始之村的下一村庄。
前提是如果在木制的拱门状的入口前，没有那一群古怪的人们的话。
「⋯⋯」
「⋯⋯」
月和香织在心里共用不想去，超不想去的心情。但是，对面在看着这边。瞪得紧紧的。
对，背靠可爱的木制拱门，抱着胳膊不知为何笑得很冷酷的兔子，和粉红假面，和不知道为甚麽会在村里的黑龙，还有乘在黑龙背上，露出大魔王般的笑容的男人正在瞪着月和香织。
总之，先靠近再说吧。
从男人身上发出了咕咕咕咕的声音和强大的压力。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气氛覆盖了周围。战场的风柔顺地流过。和真货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怪物般的气息。在面对面的时候，预感到的不止败北，还有死亡。
毫无疑问，那男人就是最终BOSS。魔王。
看到被迫如此理解的月和香织终於来到自己眼前，魔王以嘲笑挑战者的表情说道。
「你好，我是魔王村的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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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村是被坚实的木栅栏围起的宁静之处。村的出入口是可爱的拱门状，看起来就像是在传达村长「村民以外的人也大欢迎！」的意思。
规模大约是起始之村的两倍。大约有三百人居住。村的中心耸立一座高塔，其塔顶立起了十字架。那里就是教会。月和香织的目的地。
但是，恐怕并没有那麽容易到达。理由是。
魔王村的村长和四天王，正挡在路上，还酿成了一阵很电波的气氛！
「不会让你们对这个村出手。犯罪者小月月和共犯香织。是要老老实实地投降，还是想被打飞，给我选一个」
伫立在建壮的黑龙的背上，无意义地发出威压感的村长如此说道。看来村长为了保护村和村人，而打算在这里收拾掉两个存心想干壊事的犯罪者。
魔王村的村长看来很珍惜村和村人。
黑龙就像是呼应他似的，高兴地「咕～噜噜？」地叫着，兔耳少女则啪啪啪地拍动兔耳，而假面粉红则⋯⋯假面粉红则站着不动。她就彷佛在说「我想变成贝殻」似的。
所有人都一幅干劲十足的样子。
月注视无畏地笑着的村长，一瞬间，像是陷入了沈思当中，一拍後，她摺起衣袖，就像是想说「想打就打啊～」似的还回去一个无畏的笑容。
香织慌慌张张地阻止走上前的月。
「真是的，月。都来到这里为甚麽还这麽好战！不是还有投降的选择吗，说不定能够不战而到教会去吧？」
「⋯⋯⋯⋯哼」
「刚才，为甚麽笑了？呐，为甚麽笑了呢？呢？」
看到月像是嘲弄似的哼鼻，香织的般若差点跑出来。但她强咽下这口气，假咳一声冷静下来。然後，她向村长开口说。
「那个，阿一──不对，村长。如果投降的话能让我们去教会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并不想战斗⋯⋯」
香织姑且顺从游戏规则，试着交涉。
「⋯⋯⋯⋯哼」
「刚才，为了麽笑了？呐，阿一。刚才，为甚麽笑了呢！？」
结果村长摆出和月一模一样的表情将其嗤之以鼻。香织面露青筋表示愤怒。
「不和犯罪者交涉。Death Or Destroy！这可是国际常识！」
「边境的村长还说甚麽国际常识⋯⋯」
面对光明正大地如此断言的村长，香织摆出了疲惫的样子。
「⋯⋯香织。现在还说甚麽交涉这种丢脸的事。我们是犯罪者！碍事的家伙全都宰掉，能抢的东西全都抢掉，这才是我们的本份！」
「我想这世界这没有比将错就错的犯罪者更恶质的人。话说，能不能别『我们』的把我也当成犯罪者！？所有罪行都是月一个人干的吧！？」
香织大声吐槽。但是，月大人不在意这种事。她向前走一步，拨动指尖挑拨对方。
抱头的香织惨遭无视，魔王村成员似乎回应了挑拨而发出杀气。
就在这时，兔子一人走上前来。
「村长大人，这种程度的家伙，甚至不用村长大人出手的说。就由我来收拾吧，和假面粉红一起！」
「！？」
很套路的事发生了。假面粉红不知为何猛地看向兔子，就像是想说「诶，我也要吗！？」似的。
「呵，好吧。这里就交给兔子和假面粉红了。让她们见识一下『话说子弹根本就这家伙的说。这条BUG兔』和『帝国最凶恶的都市传说』的真正实力吧」
「了解的说！⋯⋯咦，刚才，是不是贬我了？」
「⋯⋯」
村长无视不禁回头望的兔子，和似乎想起了黑历史似的背後一片阴沈黑云的假面粉红，他乘着黑龙飞至上空。看来是打算在空中看戏。
兔子和假面粉红重新振作起来，各自架起巨大战槌和黑刀。
假面粉红虽然看上去并不起劲，但她们两人的实力无可质疑。就对此非常清楚的香织来说，在没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和这两人战斗，简直冷汗都要流出来。
她表情自然绷紧起来，并拔出了格拉墨和天丛云剑。
「强敌，呢」
没有人回答香织的话。取而代之她听到的是「我丢」月投掷时发出的傻傻叫声。飞出去的是超压缩的拳头大的炎弹。和听上去傻笨的投球声不同，其速度如同子弹一样快。
「给我去砍掉重练的──说？」
似乎是想用战槌的一击将其打飞。兔子全力用战槌横扫炎弹。
但，炎弹却在那时作出了超乎她想像的动作。它突然刹停，并冲向了上空。
到底在瞄哪里？兔子不由得摆出惊呆的表情，很快，她的表情便痉挛了。
「诶，啊，等等，月！？」
香织焦躁地喊了出来，但还是改变方向的炎弹更快地击中了目标。
壮大的爆炸声响起，一道巨大的火柱升起。
──在村的一个角落
整个世界的时间似乎都停止了似的。兔子和假面粉红，还有黑龙和村长都口惊目呆地看着背後的爆炎。当然，香织也是。村里怒号四起。
「⋯⋯哼嗯。虽说是游戏，如果不把村庄设定成就算在BOSS战中也不可侵・不可破壊就会这样」
就像是深深领会了似的，可爱，在某种意义上恐怖的声音，传得特别明了。
猛然清醒过来的香织毫不隐藏自己抽搐的表情，盛大地吐槽了。
「你你你你，你干啥呀月！？你傻的吗！？要死吗！？这脑子有病的修女！」
「⋯⋯冷静点香织。就只是把村里的一部分炸飞了而已」
「只是你个头啊！就算是游戏里也不能把道德观丢掉吧！？再不适可而止的话，我就真的怒了哦！」
面对呜咖啊啊啊──地发出很不成样的怒声的香织，月却只是像是想说「真是没救了」似的耸肩。香织额头青筋暴露。般若小姐Stand～By。
月就像是对吸收力差的孩子讲解般，以温柔的表情热情细致地向她说明。
「⋯⋯知道吗，香织？不管何时何地，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深思」
「至少我知道冷不防的被炸到的村人们正怒气冲冲」
月华丽地无视了香织的吐槽。她举起食指继续讲义。香织已经摆出不输月的死鱼眼了。以村长为首，四天王们似乎也有兴趣，专心地听她讲课。
「⋯⋯就例如说是在游戏中出现的魔王，他们为何而战？以甚麽为目的？」
「诶？这⋯⋯就是很常见的世界征服，之类吗？果然为了成为支配者之类的理由最王道呢」
「⋯⋯没有错。为了阻止这件事发生，勇者便要打倒魔王。时而非法闯入民宅，随意物色财产，随意偷窃，要是碍事的话就连同为人类也照杀不误，在BOSS战中一堆人围殴BOSS。全都是为了正义！全都是为了正义！错的是你！正确的是我！我就是正义！」
「真是够过分的偏见⋯⋯最没话说的居然是无法完全否定」
粉红假面就像是想起了谁似的仰天长叹。
「我说，该不会吧，为了打倒魔王村的村长，自己即是正义，所以干甚麽都可以──你该不会想说这种话吧？」
「⋯⋯你说我是勇者吗。真没礼貌。咳咳，虽然话扯远了，总之我想说的就是魔王退治的方法不止有正面对决」
「抱歉，我完全不知道你想说甚麽」
这还不明白吗⋯⋯月大人有如欧美人般举起双手表示无奈。香织是一个很能忍耐的孩子。虽然反射性地挥起了格拉墨，但她马上收了回去。
「⋯⋯站在魔王的立场上想想，魔王想要这个世界，所以要孤身一人和十恶不赦的勇者战队战斗。那麽，面对魔王要不战而胜，只要毁了魔王战斗的理由便好」
「⋯⋯月。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好像看到了朋友心中的狂气」
一脸愕然的香织就像是看见鬼一样双腕抱紧自己。听到月说话的兔子、假面粉红和黑龙也差不多样子。一个个的表情都像是看见亲人内心的无尽黑暗似的。连村长都抱起头来了。
在众人感到无奈当中，月作出无数爆裂型的超压缩炎弹，得意洋洋地说出结论。
「⋯⋯魔王曰。我要世界。那麽，先把世界灭了就好」
这样，就没有理由去战斗了吧？
她挺着可爱的脸颊哎嘿地挺胸，但其发想却危险至极。絶对不会让你征服世界！在此之前，我一定会把世界毁掉！
的确，魔王村的村长说了。不会让你们对这个村出手。我们为此而战。那麽，只要把村庄灭了就没有理由去战斗罗。这才是真正的潇洒魔王讨伐。不是要打败魔王，而是将其目的粉碎！
总之，香织、兔子、假面粉红、黑龙一起
「月这恶魔！！」
「月这精神病患者！！」
「简直是邪神！」
「有甚麽样的老公，就有甚麽样的老婆吗！？」
这样吐嘈了。
月大人是不会听周围小人的讥话的。她发动重力魔法使自己浮起来，使无数的爆裂型超压缩炎弹浮在自己周围，大大地张开双腕。
其身影有如魔王般充满威严，口角勾起一道无畏的笑容，眼神则闪耀着嗜虐的光芒。
「只要能赢就好了！！」
破壊世界（村庄）的流星倾注而下。
兔子和假面粉红哇啊啊啊啊地发出悲呜迎击炎弹，黑龙也急遽参战了。看她们的样子，果然防卫对象的村庄被破壊的话便会被算作村长侧的败北。
「⋯⋯逃啊逃～啊，逃逃逃～啊？，再不努力点的话村就会毁了哦～。要是敢避开，或是向我突击，我就会趁这空隙把村子炸了请勿见怪！哼哼哼～诺哼～～？」
「月这外道！鬼畜！」
「啊啊真是的。所以说我不想来啊～～～」
「喂，主人！正妻正在暴走啊！帮忙处理一下吧！」
蕴涵着巨大威力的炎弹以如同几台格林机枪齐射般的密度射出，每一发都在空中划出复杂且无规则性的轨道。若是回避的话村就会被炸飞，要是突击使防卫线崩溃的话，村庄一瞬间便会化作灰尘。
如果这是一击必杀系的攻击，就例如是雷龙的话，只要在兔子将它打飞的期间，假面粉红向月突击，将对手拉入接近战的话便能够化解，但月知道会这样才故意转为弹幕攻击。
她兴高采烈地随便乱放炎弹，但解放出来的魔法暴风是致密而拥有致命性破壊力的艺术般的絶技。
在村长也觉得差不多该参战的时候，
「给，给我适可而，而止～～～～啊！」
「⋯⋯嗯咪！？」
发动神速跳上去的香织以格拉墨（剑柄）向月的头顶送去一记直劈。魔法因此雾散，月发出古怪的呻吟声坠落至地面。似乎是咬到了舌头，她按着嘴，泪眼婆娑地在地面上打转。
「⋯⋯香，香织。你干甚麽！」
「这是我的台词诶。太没人性了！就算这只是游戏，作为一个人也太过分了！」
黑龙偷偷望了村长一眼。村长移开了视线。
香织气呼呼地发怒，将仍然泪珠滚滚的月抱在腋下。
「就算不这样做，也能够不战而进到教会啊！既然进到村庄，只要用我的神速就好了！」
看来是打算以超速度突破防线。是想要甩过敌人溜进教会吧。
月想要说甚麽似的开口，但香织的神速在她开口前便发动了。
将从Ａ地点到Ｂ地点的移动时间缩短，从而实现超速度移动的神速在直线运动上，甚至超过了电磁炮的弹速。
只要运用这超出絶大部分生物认知能力的速度，除非使用魔法或是神器之类的外来补助，或是准备特殊的策略来应对，谁也无法出手。
曾经，那些神之使徒们，甚至无法认知到。神速到底有多作弊已经得到证明⋯⋯
（诶，骗人的吧）
（⋯⋯我就想说行不通的）
在神速的世界中，和香织紧密接触的月先不说，外部者应该无法认知到才对。
除了仅仅一个BUG。
的确，假面粉红连动都没有动，黑龙的视线焦点仍是香织刚才的所在地。村长正眺望远方发呆，总之，他们没有注意到香织。
但是，只有兔子的视线──在追踪香织。
在一股战栗窜上香织身体的瞬间，兔子的脚下炸开了。兔子有如逐帧动画般急速迫近！
若是在平行的直线上比速度的话，兔子没理由能胜过神速。但是，要挡住对手前进的道路，并不是做不到的事。
就有如证明这一点似的，香织注意到的时候战槌的打击面已经近在眼前。
「呼哇！？」
她不禁发出奇怪的悲呜，就像是跳灵宝舞似的身体後仰，避开战槌。看到战槌划过自己头上发出空气破裂的声音，香织的表情大大抽搐了。
但是，的确避开了。她马上从後仰的状态回复原来姿势，然後准备继续冲前⋯⋯
一道影子落在香织的道上。她听从本能敲响的警钟，发动神速横跳。若是逃向前方，毫无疑问会从背後被冲击波击飞。
她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知是怎样做到的，在身体後仰避开攻击後，使用了神速在一瞬间拉开了几米的距离，但兔子却追了上来，在她背後挥下战槌。
冲击粉碎地面，冲击波则如同海啸般涌向前方。
不由得停了下来使情况变得更差。在听到地面咚一声爆发声的时候，兔子就像是瞬间移动般迫近眼前。
（神速──！？）
回避的同时冲向村里。的确很快，但现在两人立在平行线上。只要以神速冲进村里就能够甩开兔子。香织虽这样想，但她踏出一步的瞬间，看到横向砸至未来位置的铁球，她不由得停了下来。
到底从甚麽地方发出来的？当然，是兔子和香织踏步几乎同一时间踢出去的。以火炮般的脚力所踢出的铁击已经和炮弹没有差别。
香织会因危机感而停下是理所当然的事，然後，只要有这一瞬间，对兔子而言已经足矣。
（啊，这，要被──）
（⋯⋯挡也没用的）
被捉到了。如此确信的香织下定决心，抬起手腕将格拉墨当成了盾牌。就在这时，看上去已经放弃的月使用了魔法。
下一瞬间，香织和月的身影消失，再出现在几米外的空间。
月的瞬时空间转移魔法「天在」。其实在赢了深渊卿之後便解放了。不过，姑且还是刚刚被解放的，使用限制要提高等级才会逐步放宽，现在转移距离约是五～七米。
今次转移至离兔子五米的地点，但⋯⋯
「咦，希雅呢──」
「唔，天在」
兔子已经不在本来的位置上，刹那间，影子落在她们头上。月立马发动天在，横向转移五米。
然後
「为甚麽！？」
兔子就在眼前。还挥下了战槌。
「唔唔，天在」
再转移！但是，还是被兔子绕过了。
继续转移！但是兔子就在旁边！
自暴自弃地转移！无法从兔子的手掌中逃出！
明明是完全随机转移，但兔子就像是从最开始就知道会转移到甚麽地方似的，一瞬间拉近了五米的距离。
「啊，是吗，是未来视！？」
「啥？没有用啊？」
香织指摘找出出现位置的方法是兔子的固有魔法，但本人一口否定并挥下战槌。还是用转移勉强地避过。虽然距离拉远了一点，兔子今次还是成功挡在两人面前。
「那，为甚麽能明白啊！？」
香织不禁问道，兔子微笑着
「直觉！！」
如此答道。
用肉眼确认并对应超越电磁炮弹速的神速，仅靠直觉便算出无移动时间的空间转移的出现位置并对应。
「⋯⋯这就是BUG兔被称作BUG兔的所以」
月筋疲力尽地说道，她的眼神就像是现实逃避般注视远方。
香织并没有直接与希雅战斗过。偶而看到她训练时，简单地避过阿一的子弹时，还很悠悠地想她真厉害啊～，不过现在相对的时候才能清楚明白她有多糟糕。
想像一下吧。
射出的每一炮都拥有一击必杀的破壊力，还会以能避开电磁加速的弹丸的速度灵活地移动的重装甲战车。而且，那台战车还有自动修复机能，能够上天遁地，不管敌人是藏起来还是瞬间移动都能够找到。再加上，面对与自己的死有紧密关系的攻击，还会自动发动未来预知，因此奇袭不会起效。
简直是恶梦。
就连那魔王也喘息道，「唯独不想和那家伙干上。除了用计谋骗倒她以外没有路可以走。还有，之前陪她训练的时候，她还抓住了多纳的子弹⋯⋯已经连避都不用避了，我还能怎麽办」
顺带一提，在这之後，阿一便逐渐改良神器增强性能。被妻子赶上而拚命地提升实力的魔王⋯⋯听上去还挺滑稽的。
「⋯⋯在能力被限制的状态下和希雅她们战斗简直是自杀行为。所以才想用游戏里的规则打倒她。香织这白痴」
「呜。可是，实在是看不过眼⋯⋯」
月能全力以赴的话还能有其他方法吧。但现在，才刚能够限定性地使用天在。而且空间魔法本身也难以称作十全。
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等级不足以通关」
不过，对方也不会给月等人空隙来绑架村庄来发出不可避的攻击吧。对方并没有天真到同一手段能用几次。
走投无路了吗⋯⋯
香织这样想的时候，月深深地吐出叹息。
「⋯⋯其实我不太想用这手段」
「诶，还有其他策略吗？」
月大人超可靠的。香织的眼神光芒闪烁。
「哼嗯」月虽然像是不太乐意地颔首，不过，和这样子相反，她笑得很漂亮。很抖Ｓ的漂亮笑容。
「⋯⋯之前，雫偷偷试穿了很可爱的哥特萝莉服」
「！？」
突然听到这句话，假面粉红就像是想说「为甚麽你会知道这件事！？」似的猛然抬头望向月。其他人则以「诶，真的吗？」的视线望向她。
「⋯⋯轮到希雅洗衣服的时候，希雅一定会把阿一的衣服闻一闻之後再放进洗衣机」
「！？」
兔子的兔耳就像是想说「为甚麽你会知道这件事！？」似的立了起来。其他人则以「诶，真的吗？」的视线望向她。
「⋯⋯缇奥最近开始写诗了」
「！？」
黑龙就像是想说「为甚麽你会知道这件事！？」似的睁大眼睛。其他人则以「诶，真的吗？」的视线望向她。
月笑着向她们宣言道。
「⋯⋯我是月。把握妻子～的一切的正妻」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不想再被暴露那些羞羞的事，就知道该怎样做了吧？」
空气突然安静了一会，第一个有动作的是假面粉红。
她将自己的假面摘了下来，用力地砸到地面上。然後，便倒地了。
「假面粉红受到了致命一击。假面粉红死亡了」
还自己当旁白。
看到这的兔子身体颤抖，以震颤的声音喊道。
「呜，月这卑鄙小人！给我堂堂正正地战斗的说！」
面对手指指着自己诉讼的兔子，月大人表示，
「只要能赢就好了！！」
她挺起胸膛说道。兔子大字状倒地。能听到「给我记住的说」她这样诅咒道。
月的视线转向黑龙。
「呜，呜咕⋯⋯」
黑龙发出呻吟声，逡巡该怎麽办。对这样的黑龙，月大人稍微挪开了视线，脸颊微红地说道。
「⋯⋯缇奥，好可爱。好有少女情怀」
「你读了吗！？把那个！？」
「⋯⋯真的，很对不起。不过，之前你也有随便看了我日记的前科，就这样当互相不欠吧」
「呜咕咕咕咕咕，羞死人了」
苦闷的黑龙伏在地上，用前足覆盖双眼不再动弹。
「何，何等的言语暴力⋯⋯太过分了」
香织以战栗的表情望向搭挡。难不成，她也知道自己一些难为情的事？这样的不安盘踞她心中。
月大人偷偷望了香织一眼。笑了。「那笑容是甚麽意思！？」香织抓住她问道，但月身体被摇来摇去也保持一脸微笑。香织的不安感反而膨涨起来。
「啊～，总感觉和我预想中的展开完全不同⋯⋯某种意义上，该说真不愧是月吗？」
村长终於出场了。他在空中以像是惊呆，又像是佩服的，难以言喻的表情向她们说道。
「嗯。再怎麽说都无法和所有人一起打。追求不战而胜是当然的。温存得越多──便越能放手和阿一战斗」
「唔唔？要和我战斗吗？还以为我也会成为口击的对象，还做好了心理准备」
面对意外地倾首的村长，月握住香织的手答道。
「⋯⋯嗯。机会难得，最後一战。试试和香织搭挡与最强者能够打到甚麽地步也不错」
「诶，月？」
香织大吃一惊地看向月。月望向香织「怎麽样？」问道。
「⋯⋯嗯，也好。反正都不用再担心了，最後就放手来战吧！」
「⋯⋯嗯！」
月和香织充满干劲地互相击拳。村长从那句话中理解到两人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便露出了苦笑。
村长看着像是即将去参加本日最後的祭祀活动似地高兴着的月和香织，并操作手边的空中屏幕。
月和香织缠上轻柔的光芒。两把大剑出现在香织眼前，插在地面上。黑色魔剑和白色圣剑。那是香织专用的神器──【廻祸魔剑厄里玛・埃伦提】和【福音圣剑 贝尔・莱克希昂】
洋溢的魔力化作黄色的波潮在月身旁卷起旋涡。轻轻地飘扬的秀发，与犹如石榴般闪耀的眼瞳，无言地颢示她正处於十全状态。
「原本这里就是训练用的空间。没有必要手下留情。在吃晚饭之前，先来玩一场大的吧」
咔嚓声响起，多纳和修拉克被拔了出来。啪哧啪哧地喷射出赤红色雷呜的身影看起来不祥无比。
「上吧，脑子有病的修女和村长的残念女儿？」
听到魔王村村长的挑拨，两人额露青筋，
「『正合我意！！』」
还回去好战的话语。
舞台移至空中。
展开白银之翼神速飞翔的村女，和背负三重光环并领导五天龙的见习修女以完美的默契追击踢起赤红色波纹飞舞的村长。
子弹有如淋浴般在空中流过，爆炎之花争相绽放。
「哦哦，阿一不止十字游炮，就连死神也拿出来了」
「大家都来真的呀。就算知道不会死，这会不会有点过激？」
「偶而啊，也需要这样大闹一场。在地球，可没多少机会能这样」
希雅、雫和缇奥不知不觉间集在一起，抱膝坐在地上观战。她们哦哎～地眺望着三人的战斗。
正如雫所说，在这空间中不会死，在最开头就看到这有点激动过头的战斗实在对心脏有点⋯⋯
不过看着就能知道。
「⋯⋯看起来还挺高兴呢」
「⋯⋯对呢」
月和香织看上去都相当享受。在此之上，两人的合作简直就是完美。每一下动作都由絶妙的默契组成，能令观众不禁发出「哦哦」的欢声，如同艺术般的技能・战术逐一接二披露出来。
实际上，缇奥从刚才就已经「哦哦，厉害！就是那里！上！」完全化作了观战者。
不过，希雅和雫的样子又有点不同。
「⋯⋯姆，是我的话能够配合得更好。在那里要配合好月，还要再深入一点才好」
「⋯⋯月也还不够呢。香织习惯在那种场面里走右边。是我的话就能够让香织更易行动了」
她们露出稍微闹脾气的表情突出嘴唇。是在嫉妒甚麽人，就能从她们的话中察觉到。
激烈的战斗在上空进行着，时不时还传出「香织这傻瓜～」「月这笨蛋～」之类的对骂声。两人每逢在对方的动作中找出不满点的时候便会争吵，但就连争吵时也挺欢乐。
然後，每看到这景象，希雅和雫又会「姆～」地突出嘴唇。
「关系好，就是好事啊」
横眼看希雅和月，再将视线移向空中的月和香织，按这顺序注视她们的缇奥低声而温柔地说道。
过了一段时间，直到设定的魔力和子弹用完，华丽而激烈过头的游戏才迎来终结。
朦胧的意识因舒服的摇动，以及呼唤自己名字的可爱之声而浮起。
「⋯⋯嗯嗯」
「啊呜？」
轻轻地提起眼皮的月半清醒地注视近在眼前的香织的脸蛋。香织也同样注视着近在眼前的月的脸颊。
「⋯⋯对不起，香织。我没有那种兴趣」
「真是过分的误解。我也没那种兴趣。月这笨蛋」
看来她们还没睡醒，互相以为对方钻进了自己的床里。
「给我快点起来，起床了」
月和香织望向突然传来的声音来源，阿一站在那里俯视她们。她们眨眼环视周围，发现这里是阿一的地下工房。不止阿一，希雅、雫和缇奥也在。
「我想应该也不会有问题，你们两个身体没甚麽异常吧？」
「⋯⋯嗯。没甚麽」
「嗯，我也没事。⋯⋯是吗，回来了」
从游戏世界回到了现实。理解到这事实的香织安心地呼了口气。
「啊啊，回来了。可吓壊我了。回来的时候发现两人睡在这里，叫也不醒，调查一下又发现游戏机起动了」
「呜，对不起，阿一。我们不小心就弄壊了游戏机，注意到的时候就在游戏里了」
「我想也是」
月扫视了下一工房，然後向耸肩说别再意的阿一问道。
「⋯⋯果然，只有远藤是程序吗？」
对她的问题，阿一表示肯定。
其实，最後的阿一、希雅、雫`、缇奥是和月等人同样进入到游戏的本人。
月和香织虽然没甚麽自觉，不过那时已经是黄昏，正在回家的阿一偶然地与收拾完家里的事，正前往南云家的雫一起回去。之後，缇奥等人也回来了。
把到了黄昏还依然在爆睡的懒希雅打醒，找不见踪影的月和香织找到地下工房里去，发现两人倒在那里。
调查一下，发现是游戏机误起动，将两人吞了下去。
在这个时候，两人就已经战斗完，在街道上步行。姑且，要是想干的话，马上就能让两人回到现实。
「为甚麽不这样做呢？」
「因为你们两个看上去还挺高兴啊。而且──」
最近，月使用魔法（不算便利系的攻击魔法）的机会非常的少，恐怕在游戏中有甚麽事就使用攻击魔法的原因就是这个。
调查一下记录，发现在进入游戏之後马上就把教会炸了。难道说，只是没表现出来，在地球的自重行为使她感到有压力？这样想的阿一便决定继续游戏让她解放一下。
还有，
「这个游戏机啊，可是特别注重安全性。所以，受到丁点冲击便把周围的人吞噬本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会误起动而且出现BUG是因为──香织，你」
「诶！？我！？」
「对，恐怕，你在撞到这东西的时候无意识间使用了分解魔法。发动的魔法毫不足道，而且只是一瞬间的事吧，但却让安全机构的一部分连同魔力一起分解了」
「是，是这样吗？」
「啊啊。这可是分解魔法啊。这种凶恶的东西，虽说事发突然，但居然无意识间发动了，换句话说就是操作失灵──香织，你太缺乏危机感了」
「哈呜啊！？」
听到阿一呆滞的指摘，香织因罪恶感和羞耻心蹲下了。月边戳她边追击说「⋯⋯香织太松弛了～。肚子也太松弛了～」。「我才没有胖」香织反射性地回驳。
总之，为了消除月可能有的压力，和把香织缺乏危机感的意识治好，在深渊卿的程序拖延时间的时候，阿一等人也做好准备并进入到游戏中。
「嘛，虽然似乎很快就被月识破是真人了」
「⋯⋯嗯。当然。哪怕只有一瞬间，我也不可能分错是程序还是真的阿一」
「呜，我也是马上注意到的」
顺带一提，香织是看到阿一对月的暴行所作出的反应後才注意到的。不知是否不甘於输给月，香织摆出了微妙的表情。
看到这样的香织，月再次追击了，香织则反驳她，然後便演变成家常便饭的吵架。
不过，却插入了一把愉快的笑声。互瞪的她们看向那里，阿一以一副欣慰的表情笑着。
「没事，真的。你们感情真好」
明明现在就在吵架，为甚麽，会有这种感想。面对感到疑问的月和香织，阿一指着她们的手说道。
「在倒下的时候，就像是絶对不放开对方似的抱着。看吧，现在也是拖着手不肯放」
「⋯⋯嗯？」
「诶？」
受到阿一的指摘，月和香织看向自己的手。的确，握得很紧，就像是恋人间牵手一样。
在有意外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庇护对方，战斗中发挥出絶妙的默契，就算在吵架时也理所当然似的依附对方。
这不叫感情好还能叫甚甚麽。在一部分人眼中看来，两人的背後已经百合绽放了。
才没这种意思！两人就像是想这样说似的慌慌张张地放开手，但在说出怨言和辩解之前，两人便被巨大的力量拉到後方。同时，脸也被埋在非常柔软的地方。
「香织，我事先声明，月可是我的。最亲密的挚友是我！这里可・请・你・记・好！的说！！」
「月。不要对我的香织出手。香织最亲密的挚友是我。这里可・请・你・记・好！」
希雅和雫将月和香织的脸埋在丰满的胸中，以不满的表情互瞪。看来是在嫉妒自己的挚友被对方的挚友抢走。
「主人啊。虽说是家常便饭，妾身还是感到相当大的疏远感，应该怎麽办？」
「⋯⋯要我踩你一脚吗？」
「！？该死的主人。爱死你了」
地下工房充满了混沌，一刻後，新的人物从天花板降了下来。天花板的一部分咕噜地反转，一位幼女从客厅反转的沙发上跳了下来。
「真是的，又把缪排除在外！太狡猾了！晚饭的说！吃完之後缪也要玩那个！」
南云家的公主殿下在爸爸们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正在帮蕾蜜雅和菫的。真是太孝顺了。
被尽管在发怒，也不忘把他们叫到饭桌的缪催促，最亲密挚友战姑且先停战了。月边劝解希雅，香织边劝解雫，边走上连接一楼的楼梯。
「嗯？缪不去吗？」
「嘣的回去」
「⋯⋯你还挺喜欢那个嘛」
阿一笑着离开房间。
顺带一提，「嘣」是指通往客厅的捷径。把咕噜说成是从沙发掉到地下的捷径的话，嘣就是从地下弹到客厅的机关。就是在演唱会中，歌手弹上舞台时用的那个。
南云家的公主殿下，是不喜欢普通的！
缪移动到能够嘣的地板上，正想要启动机关的时候，工房的深处传来了咔嚓声。
哦也？她疑惑地望向声音的方向，一本封面颜色很奇妙的书落在那里。
缪将那本书捡起来。
「嗯～，不会读⋯⋯⋯嘛，算了！比起这种事还是晚饭！」
缪对此毫不在意，嘣一下弹到客厅中。
单手拿着那本书。
南云家的客厅非常热闹。月和香织坐在饭桌前的座位上仍不停争吵，但那怎麽看都是关系很好的证明，反而是希雅和雫很微妙地在争执，愁和菫大叫说「就是这个啊」，缇奥总之被踩得发出娇声，隔壁邻居则被吓到了。
从一点点的意外中开始的两名情敌（朋友）的大冒険拉下了终幕，南云家的平凡一天平安无事地结束了。




◎033　魔物朋友的再会
滋咚，巨大的冲击声震动大气。
就像哪里的魔王的炮击一样的轰鸣和振动，不止一次地接连回响。
同时，在红锈颜色的世界──古卢恩大砂漠立起巨大的沙柱，被卷上的沙尘遮住太阳的光。
不过，主要遮挡太阳光不是沙尘。如果会在这里有人的话，毫无疑问地会瞪大眼怀疑自己的神志是否清醒，或当作是砂漠特有的海市蜃楼逃避现实。
引发这些事态的物体，在天空飞舞着，遮住沙尘以上的太阳光。
那是，
「『『『giyuoooo』』』」
发出悲鸣声被发射升空的砂漠刺客──沙蠕虫。
本来，沙蠕虫在地中潜行，用声音和震动察觉猎物，从地中突然窜出用像掘土机一样的口吞食猎物的这样的特性。因为发现困难的那个奇袭性对去砂漠的人来说是最大的警戒对象，也是恐惧的对象。
那样的，除了猎物捕食时以外不在地上显示身姿的刺客，为何，岂只地上甚至在天空飞舞着？
当然，并不是他们进化掌握了在天空飞的能力。
那个原因是，
『死～～～吧』
比起被发射的沙蠕虫还高，在天空奔驰的存在。吐出像黑道一样的台词，兔耳一边随风摆动一边下坠。
异常地发达的後腿每次踢在空中的时候更进一步加速，终於突破空气的墙，化做一个白的炮弹的那个，是奈落之底出身的蹴击兔──因幡。
靠重力加速以及空力和爆缩地像陨石一样突进。被打上空中的沙蠕虫没有回避的手段，承受因幡的脚击後身体的中央部分爆散开来。
比血肉飞散都更快，踢击空中急速地变更前进的方向的因幡，就那样以前空翻的要领粉碎了更下方的沙蠕虫的头部。
奔跑时扭身体在空中放出回旋踢。随风飘动的兔耳非常可爱。不过，带来的结果却异常激烈。沿着踢击的轨道飞出的冲击波又消灭一体沙蠕虫。
并且，做出像Breakdance一样地动作，从那里飞出应该称作足刀的斩击，把最後的一体切开成两半。
Suta着陆的因幡用前脚刷了刷兔耳。紧接之後，血肉和絶命的沙蠕虫的屍体在周围倾注而下。在血和肉的暴雨中心，因幡悠然伫立着。
『以为我没注意到吗？快从出来吧。你也有矜持的吧』
顺带一提，普通因幡说话听起来是「Moki ～Yu，Mo Ki ～Yukyu? Uki ～Yu. Mo Ki ～Yu ～～Ki ～Yumokyu」。可爱。进化到最後，外观是完全雪白，红色圆润的瞳孔，感觉就像一般可爱的兔子。
能说人类的语言的理由是被装在兔耳的几个耳饰中，有『语言理解』和『念话』的能力，通过扩散功能普通地把言词传播到外部。
当然，制做者是阿一。
对因幡的提问，古卢恩大砂漠还是一片寂静。一拍，二拍⋯⋯就算等候变化也不出现。
『⋯⋯Maa，也行。我也不是想欺负弱小。来找麻烦所以接受罢了。如果那边夹着尾巴逃跑的话也不会追。再见啦』
唰地把脚後跟转过来，开始向西走的因幡。
紧接之後，地面爆炸了。
因幡说话的对方。放出特别强的魔力的砂漠的怪物。让刚才的沙蠕虫们看上去像孩子的那样的──超巨大沙蠕虫。那个家伙，吹跑地面，从正下面强袭了因幡。
没有看到因幡的身姿。
一刹那冲上一百米以上高空的巨大沙蠕虫的巨大的身驱，在像砂漠的正中心突然出现塔一样地耸立着。
难道，因幡作为魔物比较小的身体被吞入了吗⋯⋯
那样想的紧接之後，
『岂只活动吗，连本能都迟钝吗。结束了！悲叹你的愚蠢──那就是你死的原因！』
灼热的太阳中心，产生了黑点。原形当然是，因幡。
是巨大沙蠕虫飞出的同时，踢那个颚门向遥远地高空飞出。
与裂帛的气势一起被往下打的豪脚，与冲击一起贯穿沙蠕虫朝上的颚门，像瓦割り（译注：这段我也不是很懂，应该是指空手道打碎瓦片的那个）一样到落地面。
再次回到地面的因幡摆了摆兔耳。
一拍之後，bikunbikun痉挛的巨大沙蠕虫漂亮地纵切成两半坍落。
『如果想来干架的话，至少能以奈落之底蔓延的魔物取胜之後再来⋯⋯，已经听不到了吗』
耸了耸兔耳的因幡，迅速转过身，这次真的以西边的海作为目标发动重缩地。
『即使那样，果然地上的魔物只能塞塞牙缝。如果这样的话，再找那个自大的兔子吗，能请大王作我的对手吗，这样不知道要在王宫等多久啊』
嘟嘟囔囔流露出不满，以虽然在砂漠但是难以视认的速度爆冲的因幡。
现在，因幡离开了雇佣主人兼朋友的铃。
本来，做铃的从魔是为了变得更强。但在现代日本那个无法实现。当然，以前，也能请希雅和阿一她们打模拟战的，不过，到底也不能让忙碌的他们每天当对手。
所以，在北山脉和树海的深部，莱森大峡谷的里面，奈落的最下层等，看起来有强敌在的地方辗转地旅行着，不过终於还是没有现在的因幡苦战的那样的敌人存在。
修行，通过那个的成长是因幡现在的生存的意义。提高自己的武术，知道自己的界限作为毕生的志业。
一介魔物也，靠努力穷尽武术的极限，自己的蹴击，能到世界的顶点，想证明一下那个。
对那样的武士的因幡来说，血沫横飞的，必须越过生死关头一样的战斗全无的现在，老实说，完全是萎掉的状况。兔耳平时也不自在感觉。
『寂寞和停顿，正是最大的敌人是吧。好，如果没找到的话，嚓嚓地去王宫，等待大王打开门。隔了好久也想遇到铃啊。如果龙甚麽的让铃哭泣的话⋯⋯打的他满地找牙』
兔耳在砂漠乾燥的风里飘动数小时。
以惊人的速度横越砂漠的因幡终於好不容易走到了西的海。在海上有【海上都市艾利森】，不过，因幡的目的地不是那里。
因幡是来见在开始感到寂寞的每天中，偶然想起的朋友。这麽说来，已经相当久没露脸了。
从海岸迈出一步。因幡没有落到海里。红黑的波纹在脚下蔓延，好好地在空中做成立足处。
像在海面奔跑那样一样地连续不断向海上移动。
并且，差不多就要视认海岸变得困难起来的距离，因幡很大地吸气，对目标的对方由於大喊。
『すぅ～～～～～っ、リィ～～～～～～～～の、だぁ～～～んなぁ～～～～～ッ！！』（看不懂⋯）
像波纹一样地扩展的的大声念话。魔力也附上，靠神器扩音，如果认真做能传达到一百公里左右。
像等待回应一样地让兔耳清澈的因幡。
於是⋯⋯
『什麽声音，不想上来阿～～～～！！是哪里的笨蛋ａ！！』
涩的怒声返还了。是没用的大叔的声音，不过，现在寄宿着在睡的正好的时候被电话叫醒一样的不高兴。
『噢，以一发就中了，运气相当不错』
一边悠闲说那样的事一边等候数分。Chiya噗哧一声露出的是脸大叔脸的人面鱼──里曼那个人（？）
『什麽啊，这不是因幡吗？还想是哪里的笨蛋』
『抱歉呐，黎先生（旦那）。这是发现先生最迅速的方法。在休息吗？』
和气的交谈着的二人。
其实，这个二人会认识。是在当时的神话决战结束到地球回归为止的一个月之间。阿一去拜访里曼时，跟同行的因幡会面。
同样身为魔物，因为阿一的联系意气相投的二人，从那个以後，变成能称为朋友的关系。
搔头致歉的因幡，在海面浮动的里曼摇了摇头。
『没有在睡觉。最近，西边有点骚动，巡逻的时候赶跑一些吧嘎压喽。为了老婆和小子都从能放心睡阿』
『家族健康比什麽都好。⋯⋯可是，在神杀的友人领域内撒野的笨蛋吗⋯⋯相当不怕死的家伙呐。Maa，普通的魔物做不到那样的思考吧』
在几乎接触海面的地方的空中制作立足处坐下的因幡，看起来感到有趣地边摇晃兔耳边一边说道。
浮在旁边的里曼也，与隔了好久再次相见的朋友闲谈里放松了心情。
『我推测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东西的话阿。没有阿一少爷的多管闲事的话，只是没有对海的居民命令的以外程度的力量的，微不足道的大叔。也包含你在内，给予奇怪的敬意的家伙有很多，害的我都坐立不安啦』
『那是，大王的救命恩人什麽的。被给予那麽多敬意是当然的咯。作为证据，不是送了许多强大的神器吗？一部分的人里面，为了得到先生的神器而策划却吃非常强烈的反击的家伙也有吧？』
就像因幡说的那样，人面鱼里曼的名子，其实在人们之间广为人知。
神话决战後，像当然一样历史学家和诗人们吗一个劲地制作称呼为神杀的魔王的故事与诗篇。在那个中，阿一到返回为止的一个月之间去见的里曼的原形追究，或者为某兔耳少女采访，那个很盛大地流传着。
前去快要被自古代潜藏在海底的怪物──恶食吃了的阿一一行的穷境，只以一只挣取时间，打了起死回生的一手。
历史学家们说。那个时候如果里曼不跑去，世界会丢失与狂神对抗的手段，世界说不定灭亡着。
──人面鱼的魔物，神杀魔王的好友里曼
那个，成为传说宽广地传达到大陆。
Haa深深地吐出叹气的里曼，可是，用锐利的眼神瞥了瞥因幡
『如果要说神器，你那边也差不多不过』
里曼的视线，朝向装了几个耳饰的因幡的兔耳。每一个都是，应该在王宫被管理的国宝级的神器，现在变成超絶稀少的阿一谨制的传说神器。
实际上，因幡的知名度还超越里曼。要说为什麽的话，
『魔物中唯一，以自己的意思支持魔王一行，在神域内奋战到最後的──脚击王因幡。几百体屍体兽兵和强力无比的神域内的魔物，在那个技能前连站立都不允许，Ro？kukuku』
『不、不要说了，先生。我没做什麽了不起的事。只是跟铃朋友，帮了点小忙。没甚麽值得说的』
看到感到难为情地折起兔耳的因幡，里曼发出愉快地笑声。
二人，有自己是魔物这样的自觉。只是根据刚好的命运与人类的救世主有深的关系的二人，不过，本来，魔物是人的敌人。二人对人的敌意连微尘也没有不过，尽管如此，被那个人们给予称赞和敬意，感到非常不自在。
『那麽，有什麽事情？』
为了重新回到正题，里曼问道。
『哦，没有特别的事情。已经，在这边找不到能跟我来一场满足的战斗的敌人，想下次的机会去到大王的那边。那样的话，一段时间不能见面，所以露个脸关心一下～』
『真是亲切。Maa，谢啦。如果遇见阿一少爷，帮我打个招呼』
『了解』
然後里曼和因幡互相谈关於近况等。
在汪洋大海的正中心，热烈说着大叔的话题的魔物们。一边是胡乱洒脱的声音，充满暗示的言词，另一边关西腔吐槽连发。
途中，瞧不起希雅的因幡，里曼一边苦笑边「不要那麽敌视那个小姑娘」劝告，热烈谈着希雅的话题时时间也一边流逝。
突然，里曼『嗯？』像是注意到什麽慢慢地朝後方转动了视线。
『先生，发生什麽事了吗？』
『⋯⋯海，正在哭泣』
不是中二。里曼，好像魔物以外的海中的生物们陷入恐慌正在东跑西窜着。
『这个气氛⋯⋯我也觉得，虽然海中的事不太明白，不过这是──战场的空气』
眯细眼凝视西边海域的因幡，里曼一边皱起眉头一边点头了。
『刚才说的⋯⋯，西边的骚动Ro？实在是，好像从相当远方流来这边。姑且，为了调查前进了十天左右的距离，不过，没有特别异常。只是，这还真是奇怪』
『奇怪？　什麽Ga？』
『怎麽也是吧，使流动的魔物都不觉得害怕。』
『害怕。⋯⋯相当在远方是什麽起来着说吗？因此，不是因为对那个什麽害怕的魔物向这边过来着？』
『彻底还是推测的阶段，不过』
有种可疑的味道。但是，同时因幡的心情雀跃。要是是未知就好。如果那个是威胁更棒。因为寂寞和停顿是因幡最大的敌人。
『好不容易，先生。移动的魔物都来这边的Ro？　我也带去。手是多的一支更好吧？　一起保护海边的和平吧』
『⋯⋯完全，你啊。那样一脸兴奋说着要保卫和平什麽的。根本是战斗狂全开的状态不是吗』
『战斗狂什麽才没有。武士。就要和强敌战斗，正是我寻求的东西。不带去的话，随意地过去Ro？』
哎呀哎呀，说着摇了摇鳍的里曼，ジト目转向因幡。
『你在海中战斗的了吗？护卫什麽絶对不干喔？』
『在海中不能战斗。但是，如果想杀俺，只有从海出来。用全力挑衅。而且阿，我看起来很美味那样Ro？』
『因为外观是兔子。』
对hahhahhahha笑的因幡，里曼一边忍耐「已经什麽都不想说了」头痛一样的表情，紧接之後，放出了强力的念话。
那是为了诱导海的生物们。为了他们不被从遥远地西边海域来的魔物们白白杀死，守护海的环境（里曼的生活圈）的措施。
同时，从因幡不普通的斗气被放出了。被完美地控制的斗气，获得指向性向西放出。
边做着暖身运动，一边露出大胆的笑容的因幡。
『那麽，走吗，神杀的朋友』
『哎呀，没有办法。一起去吗？神域的脚击王』
那样说着，二人向混乱的西方疾驰。


◎034　和魔物一起，追寻未知
二道影子正往西边的大海原奔驰中。
不管哪边样子都很异常。不如说是怪异现象。
一只是在海上奔跑的兔子。正确来说，是展开红黑色的波纹在空中产生立足点，在极为贴近海面，且速度相当不寻常之下，海水彷佛就像被划破开来一样卷起浪花了。
但是，让兔耳随着海风在飞舞着的因幡，就是拥有那种固有魔法的魔物，而且姑且不提会来到大海的理由，肯定还算是在可接受的范围。
问题在於，另一名对象。
『⋯⋯老爷。那样子太犯规了吧？』
『罗嗦。方便就好了吧』
一瞥看向并行的对方──侧眼看向人面鱼的魔物里曼的因幡，从里曼将它取出来的瞬间开始就涌现出一股吐槽之魂，终於忍不住吐露出吐槽了。
叽叽叽叽叽叽这种独特的声音响彻开来。虽说里曼有抑制住它在紧追着因幡的速度。
外型会让人联想到是三角形的战斗机。可怕的是有着滑行般具有海上迷彩的船身才能趋近於零不受海水阻力的限制吧。往後方拉开来的波纹很漂亮。在船首所画上的一只露出獠牙来的鲨鱼图案会让人感受到制作者的幽默感。
船体的中央附近有个类似驾驶舱的地方，里面被放满了水就将里曼收纳在那里。如同推进器部分的船尾，乍看之下看上去虽然是喷射水流的推进方式，不过，在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银色的粒子这一点上面肯定整艘船就不普通了。
──水空两用型小型潜水艇　托利安纳（ｖ.２）
是魔王赠送给救命恩人（？），海洋最强最快的神器。
『明明就是海之魔物。会飞。会撒出闪闪发亮的粒子。会在空中飞的人面鱼。太过超现实了』（注：在这句里字尾都有やん这个四国方言，对应通用语是「吧」、「不是吗」等字词，不是很重要就没翻出来。而人面鱼的对话都是关西腔）
『都说了，你很吵。姑且，是潜水艇。也能在空中飞。俺啊，可是海之男啊』
里曼桑总觉得就在被很不搭嘎被注满水的驾驶舱里遥望远方移开视线了。
顺便一提，这艘里曼专用的潜水艇（？），会与里曼的念话能力产生连动，从启动到操控，都能靠里曼的意识去控制。并且，里曼的一部分的鳞片随着变成魔法和生成魔法的复合技化成了生物矿物，就是它本身具有了『宝物库』功能的神器了。
『难道老爷你自身，会被魔改造是⋯⋯恐怕是，王大人』
『姑且是有说过俺不要了啊。『因为利先生是属於会被卷入什麽麻烦事的类型，所以为了俺的担心俺才收下来的』啊，阿小子吆喝给打动了喔。明明经常被帮助的是俺啊。真是的，立场都乱七八糟了。被那样的阿小子恳求了啊，大叔才拒絶不了的喔』
除了感谢之外还有别的吧？，里曼像是感到有些为难一样耸了耸鱼脊了。
因幡，「确实」地耸了耸兔耳的同时表示赞同。就连带在随风摇曳着的兔耳上的耳是也一样，并非是因幡的请求，而是全然对为了要不断去强者而进行武者修行的因幡的担心。
魔王大人，虽然对人类很严苛，但对魔物同伴却是相当温柔。
『顺便问一下，那个闪闪发光的是啥？和魔力不同吧？是地球産的？总觉得感受一股强到乱七八糟的力量⋯⋯』
『嗯？啊啊，这个啊。俺也不是很清楚。是几年前吧，阿小子误入进和这个世界或地球都不相同的世界的时候吧。好像是在天空和竜的世界，似乎是那里的能源哦。经过许多改良，这种交通工具能藉由重力操作来随意驾驶就是最近所改良出来的哦』
『嚯嘿耶～。天空和竜的世界呀⋯⋯不愧是，王大人。哪里都能去啊。果然待在王大人的身边，会是最有趣的啊』
因幡桑和里曼桑都不知道。那个世界所蕴含的能源基本上是有限的。尽管如此，托利安纳是不会发生能源耗尽这种异常。其原因，就是机体体搭载了『小恒星』⋯⋯
花费好几年所研究出来的成果，那位魔王桑终於，完全掌握了给予人类的命题之一，而完成小型化和量产化的创举！
顺便一提，和托利安纳同样被魔改造过的某原战舰，浴火重生成了一艘能在宇宙或次元之海各种地方都能飞翔的豪华客船，也展现给某女王大人她们见识过了。
那时候，长大的女王大人对於能与魔王大人再次见面感到感动万分，虽然还与被介绍的妻子～们上演一场纠纷，但⋯⋯
不知为何好像与工作狂的公主大人非常合得来而得到了调解。
同行的原同班同学们「没有止於情妇，难道都走到金屋藏娇的地步了！？」「魔王不管去到哪感觉⋯⋯」地浮现出感到战栗的表情了。（注：金屋藏娇那句，原句是现地妻。最接近的名词是包二奶）
那麽，位在海洋上很异质同时却又优闲地热烈交谈起来的因幡和里曼，在下个瞬间，就同时现场了。
因幡以踩踏的冲击升起水柱。里曼则是快速地旋转起来。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在一瞬间之前因幡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有一只如同沙虫一样张开大口从海里强袭过来的巨大海蛇。
颚门就在没有捕捉到猎物，啪卡一声咬空下闭上了。窜出来的巨大海蛇魔物以锐利的视线往猎物看过去──
『嘿咻──！！』
『真是个很有活力的家伙。空中哦』
飞过来的是白色的炮弹。因幡的跳踢加速起来发出将空气撕裂开来的声音将整只海蛇的一半侧腹都炸碎开来，使那庞大的身躯都弯折成ㄑ字形。
海蛇不由得就要发出悲鸣，但在那之前就有一枚飞行物体拉出一条火线飞过来──头部在遭到小型飞弹直击下绽放出爆炎和血肉之花了。
『真是血气方刚的家伙啊──哇噢！？』
『啧。这群家伙搞毛啊』
兔耳一如往常随风在摇摆的同时因幡就在海面附近试图要着地，但随即，就遭到窜出来如旗鱼班的魔物的扑咬了。
里曼虽然因使用托利安纳的机枪而被从侧面打到而飞出去，不过，数量多到很夸张的同型魔物都被里曼给强袭了。
因幡的冲击波和飞脚刃不断地将其化成肉末，里曼则是利用搭载念话的兵器──以冲击超音波来驱散。
但是，就如里曼皱起脸来所吐露出来的话语那样，魔物们的行动明显就很异常。
不只有剑鱼型的魔物，更还有各种各样的魔物就往很不利又不厌其烦地向因幡他们袭击过来。
『喂，老爷！咱的感觉，数量的反应可是多到吓人！？这是常有的事情吗！？』
『哪可能啊！这种数量，是头一次！靠，这次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麻烦事啊』
就连在吐露出咒骂期间，鲨鱼和海蛇，乌贼等与大海有关怪物级的魔物都相继现身出来。
在空中战中因幡是不会输给海之魔物的，一度脱离战线进行潜水的里曼，这时大大地叹出气来了。
在海中，鱼群像是在描绘螺旋一样，各种各样的魔物都相互在挤压。虽然是种类相异的魔物，在不是相互残杀下会聚在一起，本来就不可能会发生的景象。
而且，从西边陆陆续续都还有魔物涌现而来。
那宛如，海之魔物版的踩踏事件。魔物海啸从西边涌现而来了。
『这些家伙很不妙哦。这种数量一起压上来，虽说有阿小子的的防卫装置，但爱尼森那边也会抵挡不住的啊』
『魔物不相互斗争而蜂涌上来──总觉得啊，是一种很令人怀念的现象啊』
面对可以说是一秒一杀的现状，因幡全力在驱逐摆脱不掉能够在海面上进行攻击的魔物，用难以以言语明述的声音在回答着里曼的念话。
确实，彷佛就像神话决战时的魔物大军。
在因幡和里曼的脑海里掠过了很讨厌的想像。
『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但是，至少现在的我们是明白该做的事。没错吧？』
面对里曼的提问，因幡裂开嘴角扬起无畏的笑容。
『咱是没有考虑过要做到去守护人类。只不过，库库。这里是战场。满坑满谷的敌人，就是咱的战场。全都踢飞。最後会站着的是咱。结果，如果是帮了人类的话，哎呀，那也没关系』
『⋯⋯唉。知道了知道了。俺会适当去收拾漏网之鱼，你就做你想做的吧，你这个战斗狂的臭小子』
里曼用被吓到的表情发射出鱼雷的枪阵。
因幡在听到里曼的话之後就更加高兴地发出笑声了。
『哈哈──！！不愧是，老爷！很明白事理！好啦，海之魔物们！到底谁才是最强的魔物，要不要来决定一下啊！来吧，要从哪边先动手呀～～～～～！！』
战斗兔的战声在回荡着。伴随红黑色的波纹往四面八方传播开来！
──固有魔法　舞斗狂乱
原本一种种族应该只会有一种固有魔法。踢击兔因幡的固有魔法是『天歩』。能在空中产生立足点，进行高速移动，或是让脚力增强，产生出冲击或飞刃等等，是与移动和踢击有关的固有魔法。
但是，在不幸的命运下，成就出特异进化的因幡就成功地以後天性学会了好几种固有魔法。
那其中之一，就是『舞斗狂乱』。在ＲＰＧ系中就是所谓类似『挑衅』的技能。能让敌人的敌忾心增强，并使对方往自己过来。
能传播至海底的波纹状的挑衅，狂乱第在诱使魔物去以好吃的兔子为目标了。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无数的咆哮让大海阵动起来，海面就在压力下翻涌起来。
瞄准故意在海面附近的因幡，描绘出螺旋的魔物群一起袭击过去了。
海面就像是会令人错看成火山爆发一样喷发起来。随即，魔物就从全方位一齐展开突进。
『夏啦啦啦啦啦啦！！』
兔耳倒立过来後就高速旋转起来放出全方位的回旋踢。有如霹雳舞般的技能，将魔物们呈放射现状被打飞出去。魔物就如弹珠般被吹飞了。
一只巨大的鲨鱼型魔物就从因幡的正下方冒出来。
『看咱的回击』
兔耳一蹦！用反作用力翻转的因幡就华丽地展现出一个前空翻。而且还施展出後脚跟击落。
飞窜出来的鲨鱼头部被打碎。顺便就连海水也裂开来。在冲击范围内的魔物体内都在被搅拌之下喷洒出呕出来的血。
『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欧啦！！』
一飞窜出来就打飞，一扑过来就揍飞。以海面上的因幡为中心，彷佛就是向朝全方位进行机枪扫射一样将魔物都打飞出去。像是在打水飘一样滴答滴答地在跳跃就会使喷溅起来的浪花化成藻屑。
无数的触手有如要将因幡包围起来一样从全方位包覆过来了。被称作是克拉肯的魔物身长就有三十米可说是不折不扣的怪物。
『正好』
因幡，就从触手的包围网中飞出──并没有。随着小跳跃上下翻转过来，。往立足点一踢将目标指向海中！
跳入对自身不利的海里的因幡，在海中创造出立足点并施展出『缩地』的上位技『爆缩地』──随着还要更上一阶的『缩地・神通脚』，强行吹散海水的阻力穿过克拉肯的腋下了。
为了追捕猎物，以缓慢的动作打算要转过身来的克拉肯，
『就当作是赠礼。生来头一次的空中之旅，就好好享受一番吧！！』
因幡一踢。克拉肯。与海水。
海面隆起。随即，伴随轰的这种爆炸声一起就飞快地和海水飞起来了。不，正确来说是被打飞出去的克拉肯所带上来的海水而让人产生错觉而已，不过，比海水被撒落下来被打飞出去的速度还要更快的缘故，从一旁来看就会看见海水的一部份就整个往天空飞去的景象。
──库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克拉肯的悲鸣肯定是头一次呐喊出来的吧。
啊啊，天空是这麽的蓝啊！
『过瘾吗？作为代价用你的命就够付了』
喔呀？不知不觉间隔壁的兔子先生⋯⋯
克拉肯的意识往天空的另一端吹飞而去了。
『噢喂，因幡。要玩到什麽时候啊。很多都往俺这边过来了哦。也有无视俺们往爱尼森的方向过去的家伙。如果不能各个击破的话，就得在这里收拾掉了吧？』
『嗯？明明好不容易才能好好打一架，太过没劲了。果然很奇怪啊。算啦。就更加认真去打一架就好了！』
因幡发出『哞啾～～～～～～～～～っ！！』这种勇敢的呐喊声了！
──固有魔法　舞斗狂乱　派生之一　『生存狂斗』
耳饰之一。能随着昇华魔法来强化能力，可以限制性产生出派生固有魔法。能让舞斗狂乱的数倍、对手的战意都蒸腾起来，让人往斗争之宴投身进来。
虽然有一部分无视因幡和在海里阻止进攻的里曼在爱尼森而去的魔物，但在改变前进方向下都往因幡正下方的海面在聚集起来。
彷佛就像是在水面下等待食物丢过来的鲤鱼一样魔物们一个挨着一个。
『秘藏。就充分品尝到消逝吧』
红黑色的魔力在翻腾着。因幡纯白的体毛上面，开始浮现出淡淡地在跳动着的红黑色线条。
因幡往空中一踢往更上空奔驰而去。在遥远的上空翻转起来。以上下颠倒的状态，发动『缩地・神通脚』。在一瞬间突破音速壁障壁的因幡，又再次在空中翻转起来。被往下方伸出去的脚──
『火红地燃烧，碎散吧』
就如那句话所描述的那样，因幡的双脚被业火包覆住了！
──固有魔法　万象缠脚
第二个以後天性入手的固有魔法。那是，会对因幡的脚踢，赋予属性魔法伴随威力强化的同时，会附加属性的固有效果的技能。
从超高处，以音速降下的同时，还放出超高热的踢击──
『爆☆碎！！』
中！
海水扭曲开来了。一瞬间後，惊人的冲击波就将大气和海水吹开成圆形状，强烈的热浪瞬间就让海水蒸发起来。
海上一时间出现了一个陨石坑。那确实是陨石坠落。
在海面的魔物尽数都被冲击波炸碎，待在比那更深处的魔物也在浸透般的冲击下使体内遭到捣碎而苦闷起来。
也有运气很好免於遭到致命伤，离开所在位置的魔物，一部分则失去意识，或是丧失战意由往北边或溪边拚命在逃走的。
面对突然产生出来的海之陨石坑，终於使四周的海水开始流入过来恢复原来的样貌。大海兴起了阵阵激烈又狂乱的浪涛。卷起血肉的漩涡将大海染成了红黑色。
『呼。差强人意啊』
兔耳随风摇曳。全身湿透了的因幡桑从海里窜出来在空中沉浸於自我评价中。
这时，
『你这个大白痴！！』
『啊噗！？』
里曼驾驶托利安纳，照惯例往因幡的後脑勺冲撞过去了。响起了蔻叽这种疼痛的声音。
『阿小子也好，你这家伙也罢，可以在稍微顾虑一下大叔俺的安全吧。我可还不想死啊』
『啊⋯⋯真、真是没面子，老爷。有哪边壊掉了吗！？』
刚才的强势都去哪了。一瞬间，面对不知所措和使兔耳在摇摆起来的因幡，里曼大大地叹了一口气，耸了耸鱼脊在表示真拿你没办法了起来。
『算了，俺没事。喏，连海啸都出现了哦。爱尼森如果也有被阿小子施以海啸对策的话这种程度是没关系，但⋯⋯俺要说的是就没有更好一点的方法了吗』
『⋯⋯嘛，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吧。但是，你瞧，咱有着熊熊燃烧的灵魂对吧？那麽关键系是不要应该要有火焰？』
『谁管你啊』
里曼冰冷的吐槽炸裂开来。因幡的兔耳整个萎靡了。
『嘛，结果是好的就好了。再来就收拾一下，剩下的也不能让牠们都逃走啊』
『呜～嗯，尽管如此，到底，要怎麽做才好啊？』
海之魔物的踩踏事件。如果没有因幡和里曼在，爱尼森肯定是会遭到袭击的吧。现在演变成未遂事件了。
『情报不足。只是，和到目前为止发散性『到处流窜的魔物』袭击在规模上不同。姑且，也向人类传达一声会比较好吧』
『确实啊。特别是爱尼森可是缪殿和蕾蜜雅殿的故郷啊』
总之，总有一天是会回去的吧。用这样的视线表示赞同的因幡和里曼，只是，靠魔物的本能得知而感受到『什麽』，因而同时将视线往西边的方向看过去了。
『⋯⋯怎麽回事？』
『⋯⋯有什麽吧』
在遥远的海域，看见一个孤零零的小黑点。看上去总觉得像是浮在空中一样。
因幡和里曼相互注视之後，在提高起警戒心的同时就往黑点的方向前进了。
终於能清楚看见的东西，是一个四角锥形像是机械般的物体。没有支撑，就浮游在离海面二米左右的高度。
『总觉得和王大人的那个很相似啊』
『阿小子的神器，吗？可是，这个⋯⋯』
说到浮游着的神秘物体，浮现出来的就是某位魔王的神器了。只是，因幡或里曼都不敢将话讲死。显露出漠然，却又靠着魔物的本能感受到『这个不同』了吧。
因幡和里曼的观察好像都一样，静静地在漂浮着神秘的四角椎也同样，总觉得好像也在观察因幡和里曼。
『老爷。这下该怎麽办？或许，和刚才的魔物事件有什麽关联性吧？』
『大概吧。这种事丢给阿小子是最好的。总之，先回収吧？』
就当里曼说出『回収』没多久，神秘的四角锥就出现变化了。
「──ｙこｒｒにもｋｗｐ？　──Ｈｐお、ｐｇ～──ｒうｄ埃希德Ｂｌｌあ」
正当感觉在用听不懂的语言在说话时，就趁兔耳吓到竖起来的因幡，及倦怠般半睁着眼──原本就是那副模样，即便如此却显露出感到惊讶的里曼，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开始咻～地往西边移动了。
『搞，搞毛啊。会说话啊』
『啧。变麻烦了。已经到了要去陪伴家人的时间了』
神秘的四角锥以相当快的速度在远离。
因幡的眼睛看见那种情况，就渐渐地开始发光起来。那正是，对能够驱逐无聊的未知所感受到的好奇心。是因为与魔物踩踏事件有关连性吧面对四角锥物体的去向，感受到一股斗争的气息了。
『抱歉啊，老爷。咱──』
『我懂。你要去对吧？真拿你没办法，俺就来陪你吧』
无须多余的言语，里曼就用如果是人类的话就会抽起菸来的氛围同意要成为旅伴了。
『不，老爷你留下来会比较好吧。或许会有危险』
『真的有危险的话，就到时候再想办法吧，不带情报回来不行啊。只让你去而没有回来的话，俺该怎麽办？俺和你一起去，即便哪个人遭遇危险而被拖住脚步，另一个谁也能逃走吧』
『不，可是啊，太太和小孩该怎麽办』
横眼看着在嘎吱嘎吱抓着头的因幡，里曼的视线就往东边看去。似乎是让魔力发动起来在进行念话。
二、三，几句话後，里曼就像被冲击波打中一样摇晃着身体翻白眼了。
『老、老爷！？你是怎麽了！？没事吧！？』
『俺、俺没事，没什麽。只是稍微触怒到老婆的逆鳞而已』
『逆鳞⋯⋯你说了什麽？』
『没什麽，就说要稍微出门一趟。不知道什麽时候会回来之後就请多多包涵了』
『⋯⋯那就别管咱，就说咱会想办法。话说，太太怎麽说？』
『⋯⋯就算回去，也别想你还会有房间。你这个没用的男人，这样』
『⋯⋯还是就回去吧？现在』
里曼的嘴角浮现出飘荡出哀愁的微笑後，「好了，我们走。会跟丢的吧」就追在离去的四角锥的後面了。
对老爷的流浪癖，老婆的容忍度好像已经到了极限了。结束後回去时，里曼会有家人来迎接吗⋯⋯
顺便一提，里曼的家就在爱尼森附近的礁岩地带是将岩石弄开来做成的，那是一栋很气派的房子。用人类的话来说肯定是名流的豪宅。
看着先走一步的里曼的背影，虽然因幡露出一副无以形容的表情，但在耸了耸兔耳後就用很快的速度追上去了。
海洋上，有着未知物体，以及为了要去确认未知是什麽而在前进的魔物们。
那道身影，不久就消失在水平线的另一端了。
之後，经过多年因幡和里曼就下落不明了。
因为二只原本就有流浪癖，虽然谁都没有特别去注意，但⋯⋯
就在某一天，突然，收到通知，以这次的事件为契机所产生的騒动，就发展成将魔王一家都卷入的大骚动了。
════════════════════
番外篇的时间序是：缇奥篇>光辉篇>因幡篇
2021.11.16:而本故事的延伸作者还没动笔去写
════════════════════
いつも读んで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感想・意见・误字脱字报告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回の话は、いつか书くであろう番外编のフリだったりします。
一应、考えているのは南云家第二世代达も出てくるお话なんですが⋯⋯まぁ、当分先ですね。
里桑に赠呈された神器⋯⋯
一度は空飞ぶ十字架で水族馆から连れ出された里桑ですから、それを自分で操縦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と思えば普通ですよね。シュールだけど。
因幡の必杀技。
みな桑、ワンピのあの人を思い出しました？
でも、白米はディーグレのあの子を想像して书きました。失坠の踏技「鉄◯」のシーンが好きです。
ツインテールもウサミミも变わらないですよね。两方正义です。


◎035　雫编　你这样还算武士吗！？
黄昏时段。日光逐渐染上橙红色的放学後的时间。
在离校舍一段距离的地方传出了学生们充满气势的声音。
那里是与体育馆不同，专门开放给武道系社团活动的建筑物，学生们将其称作道场舍。剑道・柔道・空手道・合气道・截拳道・忍术・薙刀・小太刀二刀术・摔跤・拳击等的社团活动都在这进行，不但比体育馆更宽广，还总计有三阶层，在私立学校中也算是充实得稀奇。
听说，是初代理事长的兴趣爆发的结果⋯⋯
在道场舍一楼，分给剑道部使用的地方中，正响彻着与其他社团活动稍微不同的独特的吼叫声。一定，大概是在说「面─！」吧，但好的话能听成「诶诶唔！」，不好的话就是「诶啊啊啊啊啊」，再糟糕点就能空耳成「And Ｉ！！！！！！！！！！！！」了吧。
当然，这是气势所成的结果。
这个剑道部，受到同样在一楼进行社团活动的空手部，柔道部和合气道部相当多的注视。并不算是露骨，但经常有人偷偷望几眼。
原因，当然不是那神奇的喊声，而是特徵是黑发单马尾的美少女。
即便穿着剑道部宽敞的道衣也能看出来的拔群身材，还有凛冽中带有一丝温柔的气氛。在失踪之前她便是以冷静沈着出名的女孩子，而现在则像是个比以前更刚强的成熟女性。
「唉～，八重樫同学，真的超赞的啊。我现在就转去剑道部吧」
「去了干啥呀。还有，要是想搞些甚麽大新闻的话，可是会被那超糟糕的男朋友宰掉啊」
「对对。那类人啊，从远方望几眼就要心满意足了」
众望之的是──八重樫雫。偷偷望她几眼的柔道部男子陶醉地呢喃道，他的友人们以达观的表情和声音吐槽他。
只要环望周围，便能知道在空手部和合气道部中也有人在谈这件事。失踪约一年这一非日常的不可思议，以及很难说明却的确有改变的气氛，将她的魅力和注目度挺了起来。
「啊啊，真是的。烦死人了。明明马上就能比试了」
「没错啊。记得空手部下个月也要比试⋯⋯⋯气势完全不够呢」
女子剑道部的其中一人以不快的脸容骂道，另一个女子部员则边擦汗边表示同意。
那时，雫单手拿着饮品，表情带有歉意地走了过来。
「该怎麽说⋯⋯对不起。果然我还是不来比较好吧？毕竟也不算是部员」
「诶！？没，没这种事没这种事！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有错的是不在社团活动上集中的那些家伙，絶对不是雫！」
「而且，是我们拜托您过来的，不用这麽客气的！」
「是的，姐姐大人！要不然今天，就把那群偷窃混帐暗杀吧！」
雫在复学之後，便退出了剑道部。因为，经历了异世界的洗练後，身体能力和剑道技术都达到了外挂等级。
要是不手下留情的话，如字面意思，甚至不成对手。面对认真地修练剑道，热情地准备迎接比试的学生，不出全力也不用认真就能够赢得胜利，她认为这样的自己只是颗毒瘤便引退了。
只不过，以为她会复归社团活动的学生们也千方百计地将她挽留，但却没能说服她复归，於是便与顾问对谈，让她以「能够指导学生的经理人」这一立场留下。
简单来说，即使不是部员也好，在有时间的时候兼备一下指导来玩吧！就是这一回事。
後辈们快哭出来似的恳愿她，同级生们就像子泣爷爷般哀求她，就连已经引退的前辈们也连日以悲伤的眼神向她施与无言的压力。
明明世间，学生们的亲人都将她看作「归还者」敬而远之，但剑道部的同伴们却像是想说「这关我们甚麽事！」似的拚命保持联系，该说这很令人害羞，还是令人难为情。
结果雫折服了，就这样尤其在比试前一段时间集中过来指导她们。
如果雫对周围人客气而不再过来的话就糟了，因此看到像是很抱歉似的雫，女子部员们一起聚集过来了。
单纯是对雫抱有好感，这点也有，而且她的指导十分有效果，受她教导的学生们毫无疑问会实力得到增长。下一个月全国大会的预选便会开始，在这意义上剑道少女们也不想失去雫这一最高级的指导者。
「嗯～，也对呢。在这时期里途中便退下也太不负责任了。所以，絶对不要去暗杀。顺便如果能不叫我姐姐大人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这。难道我没资格当您的义妹吗！？」
後辈露出絶望的表情，脚步不定地倒下。同级生的部员们「振作点！」「清醒一下！」支撑起她。另外，似乎所有後辈都是「义妹」。义妹不知不觉间开始增殖了⋯⋯⋯如果找到一只的话就起码有三十只！
义妹们看向雫。她们以湿淋淋的眼瞳向她诉说道，请把慈悲分给以灵魂牵系的义妹们吧。
「⋯⋯叫姐姐大人也可以啦，不要用这眼神看我⋯⋯」
第一个折服的永远都是姐姐大人。崩溃的後辈就像是将动画倒放似，以奇怪的动作回复刚才的站姿。她们说不定，是披着义妹名目的其他东西。
相当辛苦的练习就在吵闹中结束，雫以外的女子部员稍微疲乏地到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虽说每一次都会发生这对话，其中一名部员还是照样说。
「雫，你甚麽时候会复归？」
「不，所以说，我不会的」
雫极力无视在脱下道衣的瞬间後辈们刺向自己的兴奋得充血的眼神，对同级生的询问还以一个苦笑。
「可是啊，难得有这麽强。中学的时候和高一的时候，也是一直取得了优胜啊」
「真的太可惜了」
雫指导而会在练习中露面指导他人，因此能与她见面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感到满足。不过，作为一名纯粹的剑道少女，知道雫身手有多厉害（在常识的范围内），很难不对她不肯出赛感到「惋惜」
雫苦笑得更深，穿上衣服遮蔽自己的身体。後辈们「啧」咂嘴一声。
「我已经对剑道感到满足了。而且，虽然脱离了剑道，我也会继续修练剑术的。不如说，现在这边更忙啊。再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事，呢」
当然无法说，是因为知道了家里的真实一面。
不过，会对「其他各种各样的事」进行各种各样邪恶的推测才是所谓的女子。
「各种各样，呢。原来如此，让家人认同男朋友，之类的吧」
「你赢不了我，就休想娶我女儿！之类的？」
「啊，果然南云君在雫家里的道场修行啊」
看来这种传闻传了出去。同级生们的眼瞳闪耀着好奇心的光芒。
「那，最近和传闻中的男朋友过得怎麽样了」
「教室离得很远，很难得到情报呀。话说，雫，真的没问题吗？他是不是在耍你的感情？听说除了香织以外，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侍候着他啊」
在好奇心中还掺有担心的神色。雫所依偎的男人的女性关系并不普通，这已经是学校周知的事实了。不止两个漂亮至极的美少女转校生，还有挚友的香织也在侍奉他，就连大家重要的朋友的雫也对他抱有恋心⋯⋯剑道部员对此并没有甚麽好印象。
「谢谢你们担心我。不过不要紧的。香织，月和希雅都是我重要的朋友，我也是接受一切待在他的身边。虽然的确不常识。不过，这也没办法」
就是所谓的喜欢上就输了，看到雫以一副决不苦涩的幸福的表情来谈情说爱，部员们每一次都会摆出难以言喻的表情。
顺便，叽叽叽叽的磨牙声响彻。虽然谁都没在在意，但当然音源是後辈们。「果然去暗杀他吧⋯⋯」，「可是，已经有几位同志反被打败了⋯⋯⋯」，还有「必须要定下新的战略」等等，令人想吐槽你们到底是哪里的秘密结社啊，的灰暗对话正偷偷地进行。
「嘛，雫说好的话，也轮不到我们插手⋯⋯」
「南云到底是哪里好？」
大部分的部员都已经换好了衣服，她们继续整理仪容，而Girls Talk却仍未有结束的预兆。这已经是家常便饭。
被这样问到的雫脸颊染上一抺绯红。看到在失踪前一次都没有露过出来的可爱表情，大家不想也得知道她是对阿一认真的，表情变得更微妙。
後辈中的几个人开始殴打不知从甚麽地方取出的人偶。咚咚声的，发出了莫命地好听的声音。比起握竹刀，说不定是握拳更有才华吧，她们的拳击实在是令人不得不这样想。
「你问哪里⋯⋯就是很多啊」
「试举例一个？」
「呜⋯⋯⋯⋯就是甚麽时候都会保护我，吧」
听到雫害羞地说出来的回答，同级生们「啊～」地发出了像是领会了，又像是没领会似的，呻吟似的声音。
八重樫雫这个人，就像是後辈们眼中的「姐姐大人」。对於女孩子而言，她是可靠，能够保护大家的骑士。对於男子而言，她也是甚麽事都能一手搞定的凛冽美人。
要对雫抱有保护对象这一印象，对同年龄层的男子女子而言都很困难吧。实际上，她的各种能力都遥超他・她们。
但是，与她特别亲近的人，都会知道雫其实喜欢可爱的东西，性格也很有少女情怀。剑道部的女子部员就属於这类亲近的人。
因此，她们听到雫的回答便接受了。虽然絶对不想接受不把雫当作唯一看待的惹人厌的男人。
「说真的，在失踪期间，到底，发生了甚麽事？我其实还以为雫是会和天之河君成一对的」
几名女子就像是被吓了一跳似的，将视线移向这样问的女子身上。
询问「归还者」们在失踪期间发生了甚麽事，在现在是潜移默化的禁忌。最初，谁都对此兴趣津津并追究到底，一度在世论间引起一阵风波，但却突然沈静下来，由於「归还者」们的回答一模一样，并且荒唐无稽，因此『不可以听的事』这一认识扎根大众心中。
雫确认到气氛稍微变得紧张起来，将一如往概的答案说出口。
「之前也说过吧？在异世界冒険，还和壊神的尖兵战斗了」
「『『『『⋯⋯』』』』」
同级生们果如所料，就像是不知道该说甚麽似的无言以对。後辈们则以心酸，担心的眼神望向她。
要相信还是不相信都看你们自己⋯⋯雫和剑道部的同伴们过於亲近，无法说出这种话。她不想像面对媒体和公共机关，还有只有好奇心的第三者一样应对她们⋯哪怕，她所说的都是无可质疑的事实。
於是，雫便诙谐地抛飞眼，补充後话。
「还有，还把光辉打得哭着道歉了。牙齿都掉了几颗，整张脸都肿起来，哭着说对不起，我反省了，我再也不会了的光辉，还挺有看头的哦？」
「哦哦⋯⋯这还真是⋯⋯」
「这，这是真的吗？」
「到底发生了甚麽事，我超有兴趣的说！」
刚才的小紧张感到底去哪了。女子部员们呀呀地吵闹起来。那个完美超人兼学校最帅的美男子哭着谢罪是甚麽回事？还有，让很会照顾人而且又温厚的雫怒成那样又是甚麽回事？女子生猛的恋爱妄想力不断地浮起。
雫试图让兴奋的友人们冷静下来，
「这也算是光辉的黑历史，我不能详加说明⋯⋯不过至少，在我打从心底寻求帮助时，回应我的不是光辉，而全都是──阿一」
并将这意义深奥的话，以像是寻梦的少女般，又像是知了爱情为何的成熟女性般，甚至令同性也不由得小鹿乱撞的深含魅力的表情说出来。
今次，不同於刚才的沈默降临了。女子部员们的表情就像是呆呆的，似乎是看雫看得太入迷了。一阵噗啪声响起。是後辈深爱姐姐大人的心情从鼻子里喷出来的声音。
注意到周围样子的雫就像是对自己说的话感到难为情似地低下头，试图转换话题。
「比，比起这种事，下个月的预选。加油哦。大家都已经很厉害了，不止团体战，我还非常期待个人战。让这个剑道部独占个人战上位吧」
「这期待还真有压力的说」
看到雫露骨地转换话题，并面红耳赤地急着准备回去，女子部员们面面相觑，向对方微微一笑。然後，配合比失踪前可爱得多的友人，结束了Girls Talk。
一个月过去了。
雫正坐在隔邻镇子的巨大市区综合体育馆二层的观众席上。
自己学校的剑道部和其他学校的剑道部正在她眼前激烈交峰。犹如裂帛的拔山举鼎之声，竹刀击中对手的声音，还有应援的声音充满整座体育馆。
「咱们的剑道部还真强。特别是女子部。雫的影响还真大」
陪她一起来观战的阿一以赞佩的表情嘀咕道。阿一个人并没有对剑道比试抱有兴趣，不过今天『两人一起渡过的休息日』轮到了雫，於是便以应援约会的形式来陪她了。
比试也快要消化完成，团体战只剩下决胜战，在这之前的比试，团体战成员几近无败。
在个人战上，第三名已经属於己校的学生，之後即将开始的决胜战也将会有雫的同级生出战。後辈们也没有人在一回战败退，实在是很了不起。
「都是她们努力的结果」
雫的语气听起来并非全是谦逊，而是真的是这样想的。不过，阿一却疑惑地反驳她。
「是吗？时不时，我的耳朵会听到『姐姐大人在看着！赌上义妹之名决不可以出羞！』之类的话。就只有咱校的剑道部士气不同层次啊」
「⋯⋯真，真是群可爱的後辈呢」
「可爱，呢。在看到雫之後再看到旁边的我时可是有很多个流岷似的脸上写着『竟敢一脸理直气状地坐在姐姐大人的旁边。这混帐，我要宰了你你你你你你』⋯⋯⋯那不是女孩子该有的表情吧。看到，对面的选手，在比试前就已经丧失了战意了。」
「⋯⋯」
姐姐大人移开了视线。
在她移开视线後，不意间和一个人眼神对上了。之後个人战的决胜战即将开始，但对方选手却在看雫。那个人已经戴上面甲所以正确来说并没有看到其眼神所在，但却能清楚知道那人正在留意着雫。
那人就是放射着如此强烈的感情波动。而且，还不是和义妹们的敬爱这种肯定性的感情，而是正相反的──否定性的感情。
（那个体格⋯⋯而且那个高校是⋯⋯）
被评审叫到之後，对方选手的强烈视线从雫移开了。雫在心里疑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甚麽事，但并毫无头绪。
这就样比试开始了。
那个瞬间，
「噢噢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体育馆震动了。那声吼叫甚至叫人如此错觉。轰烈气势爆发，令皮肤一阵痹痛。观客席瞬间沈静下来。
一刻间，啪一声尖锐声音响彻。
在所有人呆滞之时，最先清醒的评审作出了「面部打击」判定。对，在一瞬间，在社团中实力无疑属於顶级的雫的朋友便被取下一合了。
她们马上回到原本的位置，再次开始比试。轰烈气势再次爆发。
今次己校的选手勉勉强强地挡下了上段的面部打击。但是，看来那一击正如其貌般重而锐。她差点把木刀松手。
对方选手没有放过这空隙，流利地进行猛攻。己校选手身拥顶级实力，才勉强能挡下来，但最开始的空隙化作巨大的枷锁，她无法阻止对方的连击，甚至完全无法反击。
「喂喂，那个人，真的是女孩子？」
「喂，喂。再怎麽说也太失礼了」
看到对方选手以强大的迫力追赶己校选手，阿一不禁把心声说了出来，而雫虽然口上责备他，但她的脸也在抽搐。
的确，对方选手的吼叫声十分粗犷，其音量甚至令体育馆震动，很难想像是女孩子能发出来的。
再加上，她的体格也很不合规格。身长已经超过了一百八十吧。隔着防具所能看到的结实体格令人联想到重量级的柔道家，她握紧竹刀的两腕上浮现出几条肌肉的筋。
客观来看，那壮丽的体格的确令人不得不怀疑这真是女子学生？了。
在阿一惊愕地连续眨眼，雫回想起有关对方选手的记忆时，比试便结束了。
在己校选手无法捌开猛攻，错挥竹刀的瞬间，伴随着啪一声清脆的打击声，她受到了面部攻击。
雫担心地看着呆然站在原地的朋友时，被评审催促而回复正常的她在敬礼後便静静地回到自阵，除下面甲不业心地握紧拳头。
剑道部员逐一集结到她身边向她搭话。
「那只能说是对手太强了。如果只是空有一身力气的话还有办法吧⋯⋯」
「对。的确，她⋯⋯不只有力气。不过，为甚麽会在这里的预选出现⋯⋯」
看来雫对对方选手的身份似乎有些头绪。
「嗯？那里好像吵了起来。没事吗？」
「诶？」
开始沈思起来的雫听到阿一的话後将意识拉回到比试会场，的确，刚才的对方选手似乎在和己校的女子部员们发生口角了。
「⋯⋯啥，果然是你熟人吗？她在问你的事」
「果，果然是找我有事，吧」
阿一的人外耳朵虽然不如兔子妻般厉害，但还是有相当强大的集音能力。他听到的是，看来对方选手是在质问女子部员们为甚麽雫没有出战。
女子部员们被气势汹汹的对方选手所吓到，在不摘下面具继续质问的对方选手低下声去问道雫是不是受了甚麽大伤，看上去是冷静了一点时才总算能回答问题。
话虽如此，能说的还是不多。单纯就是回答雫已经辞去了剑道部，理由并不是受伤，而是因为个人理由。
大概，她们是认为那人是全国大会常客雫的熟人，是在担心没有出赛的雫吧。女子部员说她没有受伤，所以不用担心，然而，对方选手却作出了超出预想的反应。
对方选手突然猛地把面甲摘下，以彷佛在说着我要杀了你般的眼光望向雫。不管怎麽看那样子都是怒在心头，就有如一座爆发寸前的火山。顺便，她容姿也非常有迫力。
甚至令阿一回想起某个在异世界服装店筑巢的家伙，不由得摆起了架构。
四方形的轮郭，粗眉与野兽般的眼睛，还有大鼻子和裂颚看上去简直可怕。
对方选手在瞪向雫後，恐怕是要去找她了。察觉到这点的女子部员们打算阻止她，但她推开她们离开会场。
对方选手的同伴发现气氛不对劲，也前来阻止她，但她看来是过於愤怒，连同伴的话也听不入耳，她拉扯搂着自己的同伴继续前扯。
「⋯⋯看来我不过去就无法了事。我去一躺那里」
「知道了。姑且，我会待在你附近」
在雫站起来後，阿一也站了起来。
即使有着规格外的体格，雫絶对不可能会被现代女子高中生打伤。
然而，能伤害人的不只有单纯的暴力。从对方不甚寻常的样子来看，她可能会说出能伤害雫的「言语」
言语即是魔法。在特定场合，甚至比异世界的最上级魔法强力多倍。
站在「归还者」这一立场上，无心而出的言语已经听过很多了，但能不听就该不听。
雫只不过是心地坚强，而比其他人更能忍耐，但她的心却很容易受伤。因此，阿一根据场面发展，会完全不惜发出「威压」让对手喷白泡晕倒。
在回到地球之後，魔王陛下对家人越来越宠了。
「那个，真的没事的？所以可不要做些太乱七八糟的事哦？」
「⋯⋯我会好好考虑」
对於过度保护的阿一难以信用的话，雫感到难为情和困惑。
就这样，两人下到一楼，会场的入口前时，对方选手便扯着同伴和雫的朋友们出现了。
她完全不把周围的喧嚷当回事。以令人错觉是不动明王降临般的相貌巡视周边，将雫的身影捕捉眼内。
女子部员们拚命地喊着「快逃！雫，快逃啊啊！」，「姐姐大人！这里请交给我们，您先走！」，而那拥有连阿修罗也为之逊色的迫力的对方选手则⋯⋯
「八重樫！你这样还算是武士吗！？」
以令人怀疑比试中的那声吼叫算是甚麽的，意外地可爱的声音说道。
总之，
「我不是武士」
雫很认真地以敬语回答大概是同一年级的她。


◎036　雫编　此仇不报非君子
前厅沈默了下去。比赛会场依旧在传出比赛进行和声援等的声音，但却仍会让人感到寂静，恐怕是因为两名笔直对视的女子高中生散发出来的氛围吧。
「你这样还算是武士吗」「我不是武士」仅仅两句话。这并不是女子高中生应有的对话，但若要说这只是个玩笑，两人的气氛也未免认真了点。
质问的一方，现在也大口大口地吐出混杂蒸气的气息，充血的眼神看上去就像是要射出怪光线似的，而回答的一方并没有摆出「这家伙在说啥呀」的呆板表情，反而是隐约能看见「怎麽能再被贴上奇怪的属性！我不是武士啊相信我！」这种拚命的感觉。
「我换个问法。你这样还算是剑道家吗！？」
身形庞大的剑道女子贴着大概是剑道部同伴的人们和雫的朋友的剑道部员们，以可爱的动漫声发出怒号。和不动明王Face的反差超巨大。
雫对自己姑且被标上一个作为现役女子高中生而言并不过分违和的标签而感到安心，并以困惑的表情面对不动明王女子的高昂。
「『你这样还算是』，是甚麽意思我并不知道⋯⋯至少，我现在不属於剑道部，所以无法称作剑道家」
「也，也就是说，你真的退休了？不只是暂时休息？」
不动明王女子愤怒的气场没有变化，但表情却像是受到打击似的。
「对，已经正式退部了，也没打算复归」
「⋯⋯我知道你遭遇到一场大事故。原因是这个吗？我听说你没有受伤，但难道是有甚麽不能复归的内情吗？」
咯吱声响起。那是不动明王女子握拳的声音。黏着她手腕的後辈凝视她拳头，脸色开始发青，泪腺看起来也快要决口。
「不是。我身心都很侹康。不是『无法』复归，而是『不会』复归。我已经决定了」
「唔，八重樫，你这，唔⋯⋯理，理由，是甚麽？」
後辈的手腕被弹开了！被膨涨的手腕筋肉弹开了！後辈正瘫坐在地上颤抖着！雫的朋友们，还有不动明王女子的同伴们都幻视到愤怒的气场而在颤抖！
对拚命地抑制快要溢出的感情，尽力保持冷静的不动明王女子的问题，雫搔脸思索该怎样回答。
要说出真正的理由的话，就是因为剑道世界中已经无人能敌，因为自己在异世界所得的能力太犯规⋯⋯
不过，也不能将这些话不经包装地说出去。要是这样做的话，说不好不动明王真的会降临现世。
那，应该怎麽办才能稳当地让此事就此了结呢⋯⋯
雫思索的时间不过五秒。
不过，这丁点的时间，就让对方得出结论了。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虽然很难相信那个八重樫居然会这样──是痴迷上男人吧」
「诶？啊，不，不是这麽回事的──」
注意到不动明王女子的视线移到自己背後的雫打算说些甚麽。
但，在此之前不动明王女子向那男人发出杀人般的凶恶眼神！
不止周围的剑道女子们，就连在远方围观的剑道男子等的关系者全都一起颤抖了！
「啊゛゛？」
「唔！？」
阿一的回瞪！！
瞳孔收缩，洋溢的气息简直就是狂气！「那絶对是在杀人的眼睛吧！？」所有人都身体战栗，伫立那处的是一个身披男子高中生之皮的恶魔！
不动明王女子静静地把视线移回雫。
那不能碰。那絶对是不能扯上关系的人。不动明王女子的本能的这个判断并没有错。
来，重新开始。
「是痴迷上男人吧！」
「总之，先等一等。⋯⋯阿一，别在瞪了。她都泪水打转了，还已经有几个人口吐白泡了。我的後辈之类的」
阿一在盯着你们。
雫苦笑着转过头来劝架，阿一便乖乖收起了鬼气。他抱臂彷佛在瞑目冥想般平静下来。狂气已散。大家的SAN值被保护了！
雫的朋友们口中漏出「雫是女神」的感谢之言。学校的两大女神传说似乎又要增加了。和以前有点不同的意义上。
「无视我吗。是想说我没有值得你去理会的价值吗」
「那个，你眼泪快掉出来了？我不会无视你的，还是别强行谈下去，先擦一擦眼角会比较⋯⋯」
「你是在可怜我吗！？」
她看上去感觉已经没退路可走了。对雫的不知缘由的愤怒，和刚才受到普通的女子高中生一辈子都没机会尝试的回瞪，让她的精神短路了。
雫为了让很有迫力而且泪眼汪汪地纠缠自己的不动冷静下来而开口，但精神过热的她发出怒号，盖过雫的声音。
「我，为了赢过你！仅仅为此而一路努力过来！在中学的时候，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没有输过给任何人！就除了你！总会在大会取得优胜的人是你！赢过你就是我唯一的目标！」
这是怒号，吧。她的迫力让人这样以为，但雫却感觉她像是理解到自己追求的，渴望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入手而在哀叹。
「在你失踪的时候，我絶望了！甚至一时间打算退出剑道。会搬到这里来，也是因为觉得在你所在的地区继续剑道的话，说不定多少能够舒畅一点！所以，在你回来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但是，你居然为了男人而舍弃剑道！」
「不动，你⋯⋯」
惊人的是，不动明王女子的姓居然是「不动」。这是何等的恊调感。雫的呢喃声小到就只有阿一能听到，阿一惊愕地想「甚，麽⋯⋯难不成，名字是明王吗？」
顺带一提，她的全名是不动明。阿一，Near Pin赏。
不动抛下被她的怒气吓到而放开手的同伴和雫的朋友们，快步走到雫的眼前。
然後，她伸手指向雫的鼻尖，以灼热的眼神笔直地看着雫，
「和我决一胜负，八重樫雫。如果你忘了我是谁的话，那我就让你记起来。曾经对你而言不足挂齿的我的剑道，现在到达了甚麽水平，就由我来刻在你的肉体当中！」
「⋯⋯」
发出了宣战通告。
当然，雫没有接受的义务和义理。这只不过是对方自说自话地将她视作对手，自说自话地激动起来，将她卷入自说自话的胜负当中而已。和雫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
（──如果能直接忽略的话该会有多轻松，呢）
正因如此，八重樫雫不会忽略这事。专走轻松道并不合她性格。
更何况，对手并非因恶意而来，再加上她就像是在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心挣扎，这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
「我接受了」
「唔」
她凛然地接受挑战了。对对手锐利的目光，她还去静谧如森的深邃眼神。
她并没有高声大叫，也没有发出强烈气魄。但是，却确实能感到沈重而深沉的「东西」，不动不禁吞了一口口水。
看到她这样子，雫的眼边些微松缓下来。
「只不过，时间定在後天怎样？我今天是来为朋友打气的。没办法优先你。你自己也没打算抛开同伴不管吧？」
「这是⋯⋯」
被雫的视线勾起，不动回头望向後方。剑道部的同伴正担心地看着自己。不动「呜」地漏出了呻吟似的声音。看来看到同伴的身影，多少回复了平常心。
她露出流露出歉意的表情，然後就像是要挥落甚麽似的摇头。
雫将一张纸片交给了不动。
「这是我的联络方法。准备好的话就来联络我吧」
「⋯⋯知道了」
不动收下了纸条，以还想说甚麽似的视线望了雫一眼後，便回到了同伴的身边。
「雫！没事吧？」
「姐姐大人，您没事吧！？」
雫的朋友们逐一聚集过来，担心地向她搭话。不知不觉间复活的後辈在瞪了不动的背影一眼後，便跑到雫的身边。
「没事的，没事。她并不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人」
「不过，在其他日子里比试⋯⋯⋯也就是说是个人比试吧？她那个样子，不危险吗？」
「我还以为是甚麽地方的战斗民族。超可怕的。鬼一样的脸就是说那种人吧。雫，我是为你好，还是和老师或是其他人谈一下会比较好吧」
「对啊，姐姐大人！长得那麽筋骨粗壮的人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女子高中生！一定是披着女子高中生的皮的妖怪！会被吃掉的！」
看来所有人都对不动的迫力和怒气，还有凶恶的体格和面容感到害怕。同时，也对没有在一旁监督的大人，说不定会无视规则的个人比试感到巨大的不安。至少能知道她们是打从心底在担心雫。
不过，雫却稍微扭曲了表情。
她们担心自己的确很令人高兴。不过，对不动的容姿和体格说壊话，即使她的言行举止上有问题而算是自作自受，听着实在不舒服。
没人注意到雫的内心，由於从傍观者角度来看，完全就是雫被单方面地纠缠，雫的朋友们变本加厉地批评不动。
「⋯⋯大家，谢谢你们担心我，只不过批评她的言行举止先不说，中伤她与生俱来的特质，我有点心痛」
「诶，啊，雫⋯⋯」
「对，对不起⋯⋯」
看到雫彷佛在忍痛似的表情，友人们清醒了。朋友们知道雫爱照顾他人，苦劳而能将他人的痛楚当作己事般感受的性质。同时，也知道如果有人说其他人的壊话时，她会露出悲伤的表情。
「没事的。我再说一次，谢谢你们担心我。有关她──不动，刚才我也说了，并不是陌生人。虽然几乎没面对面对话，不过她是全国大会的常客，我和她也比试过多次。她不是个壊人」
雫苦笑着说道，「而且⋯⋯」接着她回头望向背後一眼。
「万一，就算她用了甚麽恶毒的手段，我都不会有事的。可～怕的人可是会好好盯着的」
「啊⋯⋯」
「⋯⋯」
是在说谁不用想就能知道。朋友们视线转向雫背後安静地伫立着的阿一，然後被望回头而打了一个哆嗦。後辈将前辈们当作盾牌藏了起来。
「的确，有南云在就没事，了吧？」
「在某种意义上，感觉刚才那个人会很有事」
「姐姐大人，这个人，絶对有杀过两三个人啊。应该要再考虑一下再决定要不要继续交往──咿咿！？」
实际上，朋友们虽有想「这种男朋友真的没问题吗」，但一想起刚才那比杀人鬼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眼光和氛围，很难认为他不会不可靠。不如说，想像到想对雫出手的人的末路，甚至连同情心都涌了出来。
在此之上，如果知道後辈的话是过小评价的话⋯⋯
後辈话说到一半，不知为何感觉到猛烈的寒气而发出悲呜。雫和朋友们一起看向阿一，
「我和雫，啥？」
「是一对很适合的情侣！对不起，请饶了我吧！不要杀我！」
後辈就像是刚刚出生的小鹿似的颤抖着。看到阿一冷笑的表情，朋友们也流起了冷汗。
「阿一。别欺负我的後辈了」
「这不是欺负。是惩罚。也包括对平时古怪的集会与活动的劝戒」
「记得别太过火哦？」
「哦」
朋友们心想。南云太可怕了，还有雫简直是猛兽使。顺带一提，听到阿一抖Ｓ脸地说出惩罚一词，不知为甚麽有人脸泛红潮了⋯⋯⋯
为了友情，雫装作没注意到。
之後，雫的朋友们回到会场进行剩余的比试，雫和阿一也回到观众席上。之後朋友们成功取得了团体战的优胜，开始举行祝胜会。
在祝胜会中，识趣而没来参加的阿一的话题不知为何被谈得兴高采烈，结果雫由始至终都在脸红，在祝胜会结束後，众人看到故意来接雫回去的阿一後便谈得更高亢，而众目之的的雫则变得更脸红。
被阿一手拖手地带回去的雫在回头告诉大家要回去时的表情，幸福得就连揭起「姐姐大人至上，南云一快去死」口号的後辈也不禁感到羡慕。
几天後。
放学後的一时也快迎来终结，最终下校时间快要迫近的时候，身穿道着和防具的雫出现在剑道场上。
其他社团活动的学生们几乎都已经回到家中，还留在这里的就只有特别得到了许可的剑道部部员和来观战的阿一。
「⋯⋯看来来了」
雫不意间视线移向入口，不浪费一刻时间继续练习的部员们以不可思议的表情跟着她望向入口。
几秒後，道场舍的入口呜～地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人影。明明她静静地出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魔鬼◯结者的BGM却在脑海中流过。
抓住道场舍大门的一条条手指都非常粗壮，从裙子伸出来的双腿就有如岩石般魁悟。双腕已经快要把水手服逼破，将其变成和活在世纪末的暴走族一样的无袖。
然後，她的表情也是⋯⋯⋯
看来是战意滚滚。眉目间形成了一道深沟，上下嘴唇结成一道直线，眼瞳则闪耀着凶恶的光芒。从她背着的放进了剑道防具和竹刀的袋中，能看见连枷和狼牙棒的影子。
简直就是鬼神降临！的样子。
几名女子部员不禁发出「咿」悲呜，瘫坐在地上，但要叱啧她们太没礼貌也未免有点过分。
客观地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普通人十个中有十个都会觉得恐怖。
「冒犯了。我是不动明。为了与八重樫雫比试而前来此处」
小明以依旧让人感到强烈反差的可爱声线，彬彬有礼打招呼。看到瘫坐地上的女子和後退的男子部员们，她一瞬间皱起眉头，但马上便改回原本的表情。
意识只集中一点。八重樫雫。其他只不过是细事罢了。
「请进，不动。欢迎的话语──看来并不需要」
「诶诶，我是为了与你一战而来的。准备好了吗？」
雫平稳地看着以一步一步都彷佛要使大地震动的迫力靠近自己的不动，点头说「没问题」
被带到更衣室，更换完衣服的不动坐在雫的对面，开始戴上防具。
「在比试前，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雫将头巾绑在头上，并向不动提问。不动点头了。（译：戴面之前要先绑头巾）
「你说过，赢过我是你的目标。真的，只有这样吗？」
「⋯⋯甚麽意思？」
「没事，如果只是我的误会的话就当没问过吧⋯⋯⋯总感觉，你不只是纯粹想要在剑道的实力上凌驾我」
「⋯⋯」
无法与自己定为目标的对手比试。那个对手放弃了剑道。仅仅这样，会像之前那样激动吗⋯⋯⋯
视作对手的选手因某些原因而无法出席比赛，或是离开社团，这种事并不稀奇。会对此抱有不满，或是有些不完全燃烧的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但是，不动对此的感情之大，却难以用这三言两语来说明，雫是这样想的。她感觉到，对方所抱有的是彷佛自己重要的东西被夺去似的，更切实的感情。
被如此提问的不动稍微，扭曲了表情。那是对雫，还是对自己呢。要说是哪边，雫看上去就像是对不动自己的。
「⋯⋯一无所有的人的心情，像你这种拥有一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就只有剑道」
不动将这句话漏了出口後，便彷佛像是要藏起表情似的戴上面甲。
雫注视不动一段时间後，被不动在面甲里面的视线催促，也戴上了面甲。
在剑道部员们的监视之下，两人进到场内。在流利地行礼後，担任评审的部员以「开始！」一声开始了比试。
接着，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彷佛要使空气爆裂似的裂帛喊声响彻会场。部员们身体一齐哆嗦，不是比喻，玻璃窗真的在震动。
不动轻轻地，流畅地折足出步，企图令雫动摇。
对此，雫并没有畏缩，也没有动弹的气息，就只是静静地摆出中段架势伫立着。
「噢，噢噢噢噢！！」
犹如大树般。不动抱起这种印象，就像是想吹跑一瞬间在心中感到的畏惧而将展示出霸气。她小刻度移动移动竹刀前端，以视线和步法令对手预测击打部位，从而诱导其动作。
心象一一浮现。
击打面部。
──反被击中胴体。
由面部至胴体。
──反被击中小手部。
由小手至面部。被挡下的话就强行使用力量压下去⋯⋯
（会被，压回去）
不管怎样想像，得回来的全是受到反击的场景。
不是舍弃了剑道了吗。不是一直都没有与人比试过吗。还是说，即使经过一段空白期，自己还是甚至不及她的脚边吗⋯⋯⋯
（这，怎麽可能）
难以言喻的感情涌现。败北的心象。
就像是想将其击溃般，不动发出气势更深一层的吼声──
「噢噢噢──」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却反而被突如其来的吼叫击散了。
静寂降临。彷佛就连舍外的虫子都不再呜叫的沈静世界。单单一声吼叫，世界就彷佛被雫的领域覆盖了。
只论迫力，一定是不动在上。
但是，打入心里头的「重量」，却是雫压倒性地沈重。
在所有人都僵直不动的时候，
「！！！？」
注意到的时候，竹刀便挥到不动的眼前⋯⋯
意识到这点之前便已经动弹，大概是平日锻链的成果吧。
啪嚓──，竹刀之间冲突的声音传出。在这时间点，不动才终於注意到自己挡下了雫往面部的打击。
超过自己的气势。甚至无法认识到的神速步法。还有，
（好，好重！？）
无法想像雫那纤细身体能够使出来的力气。对没有使出连续技，而是一劈下来後保持僵持的雫的压力，在体格上更胜她的不动不禁後退一步。
「那，那是，雫，吧？」
「应该是，可是⋯⋯」
女子部员们困惑地咕噜道。雫的风格在於最大限度地活用了流丽的步法与速度的多彩技能所成就的「技巧之剑」，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从来没有看过她主动与对手僵持，不使用任何技术而单单只是以力量压制对方。
「你醒了吗？」
「唔，八重樫」
听到从至近的距离注视自己的雫的话语，不动注意到自己差点被她的气势所吞噬。她咬牙切齿，发出咆哮并将雫推回去。
雫没有反抗，而是轻轻地退後。然後，再次平静地摆出中段的架势。
看到她的样子，不动咬紧了牙关。
「居然给敌人雪中送炭，你还真是绰绰有余呢」
她不禁，说出了怨言。雫的眼神却依旧静谧。
「这场比试是为了甚麽？现在不是交谈的时候」
「我，我知道！」
面对平静的返话，不动犹如感到羞耻般脸泛红潮，然後猛然地袭向雫。
不服输的心，与因自己的心象而萎缩的精神回复原状，她纵横无尽地，以女子高中生絶不会有的力气不断发出攻击。
有如拍手似的清澄声音连续地在道场舍内回响。
面对暴风雨般的打击，雫时不时避开，时不时岔开，有时挡了下来，再利用其压力闪避。若将不动的步法比作流水，雫的步法就是被风所吹而在空中飘逸起舞的木叶。
有效打突仍未出现。
正常的话，应该是防御方的精神与体力受压倒性的压力感与无尽的攻势所削减而露出破绽，但最先开始呼吸加剧的却是不动。透过面甲也能清楚。雫没擦过一滴汗，呼吸也毫不紊乱。
焦躁，使不动的一击变得单纯。
流畅地，雫踏出一步。
「面！」
「啊⋯⋯」
吱啪一声，清脆得甚至令耳朵感到舒服的声音响起。残心的雫在不动的背後静静地转身回到原位，再次摆出架势。
不动无法动弹。因为实在是被击中得太漂亮了。她只能呆然地睁大双眼。
包括评审在内，其他部员们看来也一样，所有人都一动不动。谁会想到，复学後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比试的雫，不止没有空白期的退步，反而变得与以前无法相比的强大。
并不只是强大。凡事若到达极点，都能让人感到美丽，现况就能用这句话来形容。雫的剑道中，藏有足以令人感动的「美」
「评审」
「啊，那个，面，面部打击一次！」
听到这句话，不动也取回了自我。
她依旧一脸呆滞的表情，不过很快後，看到雫静静地摆起架势与自己相对，便大大地扭曲表情。她那时的表情就像是直面到不想面对的真实，又像是得知了甚麽难以接受的东西似的。
「哈啊啊啊啊！！」
不动飞跃而出。再次对雫进行猛攻。
但是，果然她的剑无法触及雫，被冷静得残酷地挡下，岔开，避开。
然後，
「面！！」
再次，完美得无法推三阻四地，雫击中了她的面。清脆的打击声响起。
不动跪了在地。并不是因为冲击引起了脑震荡。是因为她的心折服了。崩溃了。
对比试结束後仍不行礼的不动，担任评审的部员困惑之时，雫收起竹刀，取下面甲开口说道。
「不动。我会离开剑道部，这就是理由」
「⋯⋯」
不动微微回头看向背後，雫继续向她说。
「在失踪的期间，我并不是一直在玩。那时我拚命地磨练自己。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就算离开了剑道，我也依然在继续实家的剑术。所以，我的剑对於『剑道』，对於剑道部的人，只会成为毒药」
「⋯⋯也就是说，因为自己太强了，谁也无法成为对手？没有去理会的价值？」
「不，不是这样。就算同样握剑，我们的方向却大不一致。要是以我为目标，反而会让你的剑变得扭曲──」
雫洨尽脑汁去尽力表达。
经常催促自己复归的剑道部的朋友们会在这里，是雫打算也向她们揭示自己不复归的理由而让她们同席的，她也自知自己的发言相当傲慢。
因此，她向不动述说时，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朋友们讨厌的不安神色让她的表情阴暗起来。
看到这样的雫，部员们分作接受原来是这一回事的人，摆出复杂表情的人，「真不愧是姐姐大人！」还有眼神变得更闪耀的人。不过，都没有明确地表示出不快。是雫的人品，和她们之间的情之所为吧。
不过，看来不动却并非如此。
「为甚麽，为甚麽啊。我就只有剑道了！我明明只有剑道！明明我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了。为甚麽会输给拥有一切的你！为甚麽会输给简单舍弃剑道的你！」
「不动。那是甚麽意⋯⋯」
雫向在面甲底下簌簌流泪的不动问道。
「我很嫉妒你！长得漂亮，身材又好，所有人都仰慕你！不止如此，还简单地凌驾了我献上一切的剑道！我想要的东西你全都拥有！可是，可是，却把我最重要的剑道，为了一个男人简单地抛弃了！明明抛弃了，却居然比我还强⋯⋯这种事，太过分了」
「⋯⋯」
从正面击向雫的妒忌心。
不动明的容貌和体格，几乎可说是必定会让初次见面的人害怕。从小时候便一直是这样。不管内心多麽像女孩子，却无法使外表也像是女孩子，也无法让人把自己看作女孩子。
若是打扮得像是女孩子便会被微妙的眼神注视，过分的时候还会受到讥笑。仅仅是走过，擦身而过的人便会向她摆出受惊吓的表情。明明喜欢可爱的东西，却被人揶揄不合适。
明确的恶意，到底让她多麽心碎。随心而出的言行，到底让她受了多少伤。喜欢的男孩子其实在背後说她壊话，又多少次削伤她的心。不动的内心毋庸置疑是个女孩子。但对这样的她，世界却实在是过於残酷。
比甚麽都更让她难受的是，看到难受的自己，父母也同样在难受。她的家庭并非没有爱情。她甚至受到了溺爱。正因如此，看到因女儿在烦恼而烦恼的父母，罪恶感便会涌起。
这就是原因吧。会踏入武道之路的原因。
就算一直为自己的样子烦恼也无补於事。那麽，就踏入适合自己的世界吧。然後，为了让自己能够受到认同，在这条路上成为第一吧。
她这样决定了。
但是，她却相遇了。在自己踏入的世界里，有她的存在。
「为甚麽你会这麽漂亮？为甚麽你会这麽强大？为甚麽你会这麽受众人所爱？明明我是这个样子，太不公平了吧！？」
雫并不知道详情。但是，听到她的话，雫便察觉到了。察觉到不动明经历过的日常。察觉到她的辛酸。
倏然，她想起了曾经有人对自己说过的话。
──你原来是女的？
胸口一紧。雫将痛泣的不动明，和过去的自己重叠在一起。她顺从心里的冲动开口了。
然而，在她的想法化作言语之前，
「⋯⋯尽情受伤就好了。你也品嚐一下和我同样的痛苦就好了！」
说罢，眼瞳深处燃起嫉妒与憎恶的火焰的不动在其他人还没有出口制止她之前，便跑出了道场舍。
「不动，等等──」
雫立马打算追上她，但却被抓住她的手的强大力量挽留住。她猛然回首。抓住她的是刚才一直默不作声地看着的阿一。
面对焦躁满脸地让阿一放开手的雫，阿一以认真的眼神说道。
「不用担心，雫」
「阿一⋯⋯」
「我会替你宰了那家伙。要说粉碎其他人心灵的话，我不会输给任何人」
阿一先生，看来是想去对一个哭着跑开的女孩子送上最後一击。
总之，
「给我住手，这个魔王！！」
啪一声，荒动的竹刀向魔王的头部送去吐槽一击。魔王大人说着「疼」地弯下了身。
跟不上一连串事情发生的剑道部员们听到阿一的话，都用大吃一惊，或者是战栗的眼神望向他。
阿一摸着自己的头看向雫。
「这样你冷静点了？」
「诶？」
看到雫不明所以的样子，阿一苦笑着说道。
「一个惊慌失措的人去追另一个惊慌失措的人又能怎麽样？总之先给我冷静点」
「啊⋯⋯」
「再说，对自己的外表抱有阴影的家伙，像你这种美人不管说甚麽，大多数都不会有好事发生」
一个公认的容姿瑞丽的人，对一个对自己的外表没有自信的人说「不要紧，外表不是人的一切！」──注定会变成「你这混帐是在糊弄我吗！？」的事态。
雫放松了身体。但是，看上去也不像是接受了。
「所以，是要我放着不管吗？这种事──」
「所以我叫你冷静点。那家伙的烦恼，轻微得能被你临场想出来的话解决吗？」
「这是⋯⋯」
雫说不出话来了。阿一放开她的手，再将手贴在雫的脸上，捏她软软的脸蛋让她冷静下来。
「先开一段时间会比较好吧？如果她把自己锁在家里的话就一直去探访她便好，有甚麽动作的话只要接受便好。不管怎样，现在马上就去，对双方都不会有好处」
雫听到阿一似乎看穿了自己将不动与以前的自己重叠在一起而动摇才说出的忠告，便垂头丧气地点头。
「别摆出这种脸嘛。我也会注意让事情不会变得无法挽救。所以，下一次和她见面时，要说怎样的话，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慢慢去想吧。好了，总之，今天先回去了。去换衣服吧」
「嗯⋯⋯」
不知是在懊悔没能更好地挽留她，还是在烦恼该怎麽办。雫看上去还是垂头丧气地消失在更衣室中，阿一以困惑的表情目送她。剑道部员们看到雫平时絶不会让大家见识到的垂头丧气的样子，看来有点苦闷。
「呐，呐南云。不去阻止吗？你是她男朋友吧？」
「对，对啊。去与她见面，还接受她甚麽的太危险了！那个人的样子，絶对不普通啊！」
对在背後推不知所措的雫的阿一的言动，雫的朋友们语气开始激昂。
不动最後的样子，的确并不寻常。和要求比试的时候不同，就像是更强的负面感情溢出的异样的气氛。不管怎麽看，她都像是会做出对雫不利的事。
正常的话，应该让雫别再与她扯上关系了吧。即使雫很强大，但也没必要特意去容忍她去干危险事。更何况是男朋友，就更不应该让女朋友与那种事扯上关系，女子们激动地说着。
但，面对这样说的她们，阿一毫不在乎地说道。
「她爱管闲事和苦命的性格就是这麽顽固。这也没办法吧」
「没办法⋯⋯身为她男朋友会不会太随意了？」
「这样就好了。雫去做雫想做的事便好。想要照顾她人，因此而背起苦劳的话，那我就多一倍地照顾她，背负她的苦劳，顺便还甜蜜一下。这就是我的任务」
「⋯⋯」
女子们的表情，就像是强行被喂了些非常甜的点心似的。男子们的表情有一半是佩服，另一半是「总之南云能不能去死一遍」的嫉妒。
「比起这种事，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没解决⋯⋯」
「诶，是，是甚麽呢？」
其中一位女子不知为何稍微有点口吃地问道。阿一搔一搔脸回答，
「不动那家伙，还穿着道服，而且还戴着防具冲出去了吧。制服要怎麽办？」
「啊⋯⋯」
看一看出口，靴还放在那里。在太阳下山之时，装备着剑道除面甲以外的所装备，裸足，并挂着一张哭脸地跑开的巨大女子⋯⋯⋯感觉城里会有新的都市传说出现。
「不动也不会回来拿吧。就算要送到她学校的剑道部员手中，身为男人的我带着女制服也是个问题吧」
「是雫的话大概会说自己送去吧⋯⋯但听了刚才说的，让雫去送就有点微妙呢」
「啊啊。於是乎，喂，那里的後辈」
阿一的视线锁定了後辈。後辈不由得作出了「素的！」奇怪的回答跳了起来。
「明天早上，给我把制服送到不动的学校去」
「诶？明天早上⋯⋯那个，我还有课要上的哦？」
「啊啊？那麽，你早上回来回收制服，到了对面学校之後，在开始上课之前回来不就好了。对了，可不能把制服带回去。万一对方回头来取就那个了」
「那，那个，先辈。对面学校，离这里还挺远的⋯⋯」
「似乎是啊。所以呢？」
「那，那个，我的家，离学校也有一段距离，来回的话会花很多时间⋯⋯」
「这样吗。所以呢？」
「⋯⋯呜呜。至少放学之後才去不行吗？」
「喂喂，如果不动没有预备的制服的话该怎麽办？大清早就送去的话，至少还能在上学之後换掉吧。居然想放学之後才去⋯⋯你这家伙，还真够残忍的」
「居，居然还有脸」
後辈咕叽叽叽叽叽地咬牙切齿。真是太有反抗性的态度。实在是太不知廉耻了。再加上平时的恶作剧，实在是太不好了。
阿一露出微笑，以钻入意识空隙的步法靠近後辈，用力抓住她的头。一阵咔咔咔的讨厌声音⋯⋯⋯
「疼，疼疼疼疼疼。前，前辈！？我的头，我的头要碎──」
「喂，後辈。我在说如果你任务通关的话，我会原谅你之前所有的恶作剧啊。你是有甚麽不满吗？」
「没有，甚麽都没有！我会努力完成任务的！」
终於被解放的可怜後辈就彷佛像是遇上了暴汉似的双脚无力地倒在地上。「姐姐大人，这也是试练吗？」在如此呢喃道的後辈面前，阿一前辈毫无罪恶感地伫立「要是失败，或者敢给我翘班的话⋯⋯後果不用说吧？」并加以追击。
和刚才对雫各种甜密的言行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
在部员们对此再次战栗的时候，
「⋯⋯在干啥呢？话说，为甚麽大家都不去换衣服？」
换好制服的雫一脸讶异地过来了。
「没事，甚麽事都没有发生。⋯⋯对吧？」
阿一以笑容扫视所有剑道部员。
「『『『是的！甚麽事都没有发生！』』』」
剑道部员们的内心全在想同一件事。絶对不能反抗八重樫雫的男朋友。
凭直觉察觉到发生甚麽事的雫以呆滞的眼神看向阿一，又以带有歉意的表情望向部员们，但在话说出来之前，便被阿一「回去了」拉着手带走了。
雫在出口处回头，「明天再见！」只挤出这麽一句话後身影便渐渐远去。
在变得安静的道场舍中，
「呜，竟敢对女孩子的脸做出这种事～。此仇不报非君子啊」
反响着还不吸取教训的後辈的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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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明一事以来已过去一天。
在晨早的班会开始前的一刻间，雫正在向回到学校的香织、月和希雅交代昨天事情的颠末。
「嘿，嘿～。还发生了这种事啊⋯⋯⋯真辛苦你了，雫」
「也不算是辛苦啦⋯⋯⋯只是在想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来打圆场。虽然都是没意义的假设了」
看到沮丧地如此说道的雫，月和希雅摆出了稍带呆滞的表情，而香织则在苦笑。
不过，香织虽然在苦笑，但似乎还有其他事勺起了她的注意，从刚才起她就一边听雫说话，一边时不时偷偷望向其他地方。
月和希雅并不怎麽在意，而其他已经登校的同学们都以一副「呜哇」被吓着的表情，还有「那孩子，简直是勇者啊」佩服的表情注视着那里。
「啊疼疼疼疼疼，我的脑袋，我的脑袋」
「是啊。你脑袋真蠢啊」
「是很痛才对，给我放手啊这个混帐！」
「啊？这个混帐？你的措词真让我不敢恭敬啊，後辈」
「噫，对不起！对不起我太得意忘形了！不要再按我的太阳穴了，姐姐大人！救救我！」
悲呜在教室中回响。
「之後呢，我有个朋友在不动的学校里就读，我今早打电话给她问了不动有没有上学。可是，她说平常不动会很早便到学校里进行晨练，但今天还没有来⋯⋯」
「那，那还真让人担心呢，雫。不过呢，更担心一下在周围发生的事会不会更好？」
「姐姐大人！救救我！姐姐大人！」
「事情发生才不过一天，所以我打算再静观默察一段时间⋯⋯⋯我打算找个适当的时机，主动去找她」
「咦～？姐姐大人？姐姐大人！您的义妹正被恶魔折磨哦！？」
雫姐姐大人不会回首。对雫的这种态度，还有正在她背後进行的行为，香织禁不住流下冷汗。
平时总是黏在雫身边的後辈。
她今天从大清早就被阿一用手扣着脑袋。被用力抓住的太阳穴还被若无其事地用力按着，从旁边看都觉得疼。
後辈边啪啪啪地拍打着阿一的手腕，边拚命地向敬爱的姐姐大人求助，但由於时不时在话语中混杂着对阿一的谩骂，每经一次力气便增加一截，渐渐地她失去了气势。
「呐，雫。那孩子拚命地喊你哎⋯⋯」
面对雫一如反常华丽地无视其他人的态度，香织困惑地垂下双眉问道。
雫一口叹息，转过头望向背後。她的眼帘里，映出了双手双脚垂下，已经失去了力量的後辈。
「啊～，阿一？差不多该原谅她吧？之後我也会训她的」
「嘛，也好」
後辈被一手丢开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发出「啊咿」的叫声。「呜呜，好痛啊。感觉脑袋要碎了」後辈看上去快要哭出来似的，但过了一会便瞪向阿一了。
「太过分了，南云前辈！我到底做错了甚麽！」
「你企图张贴亵渎的合成照片」
顺带一提，在合成照片中阿一变得非常糟糕。和一个身体建壮无比的大哥哥一同出演。就连雫看到男朋友那漂亮的场景，也在心里暗暗生气。
受到越过冰冷，甚至带有虚无感的黑洞般的眼神注视，後辈打了一个冷颤。冷汗从身体不停流出，她在心里「是不是干过头了？」呢喃道。
但是，义妹的矜持决不允许她向可憎可恨的**坦率道歉。
追究到底，
「呜，可，可是！这不都怪南云前辈吗！」
「啊啊？为啥啊」
看到以现在的阿一为对手，虽然只是小狗汪汪吠的级别，但居然能够反抗的後辈，同学之间一阵吵嚷。
「我说，能找个人把新的属性板拿过来吗？来看一看她甚麽天职吧」
「就算不看也能知道吧」
「对。胆敢反抗魔王的不管甚麽时候──都只会是勇者」
这样对话，在淳史、明人，升等人之间出现。同学们看来也非常同意。
完全不知道前辈们正以看向勇者似的，抑或是看向珍兽似的眼神看着自己，後辈激烈地摇晃着双马尾，手指指向阿一。
「我，今天可是五点就起床了！连早饭都没有吃，六点就来到了学校，事情就开始大条了！」
「大条？甚麽大条了？」
「门，根本就没开不是吗！」
那也是当然的，所有人都颔头。就算是很早便到学校进行晨练的老师，也不会在六点就到。
「你来得太早了吧」
「可是，如果想参加剑道部的晨练的话，不这麽早根本就不够时间。对面的学校，可是，相当远的」
前辈们在内心佩服她意外地还挺认真的。
「所以呢？」
「於是没办法──我只能侵入校园了」
认真，吗？前辈们内心疑惑。
「不过，咱们学校，之前不是因为前辈们的骚动而一时期闹得很厉害吗。於是乎大门和围墙都被改建⋯⋯」
「啊啊。是用来应对非法入侵者吧。嘛，的确构造变得与稍微富饶的学校一样难以入侵啊」
「是的。於是，从大清早我就得去抱石了。要爬墙真的很辛苦的。突起物又少⋯⋯」
「这完全是可疑人物吧」
早上六时，在学校的墙壁上抱石的女子高中生⋯⋯⋯前辈们的眼神，在另一种意义上变得像是看向勇者似的。
「不过，我成功了。我回收了那家伙的制服，再次攀墙逃出学校，疯狂地踩自行车」
「不，去乘电车啊。你以为那里离这里有多远啊，记得有三，四站左右吧。你踩自行车⋯⋯」
「来回总共四百四十円。位於资产阶级的前辈，是不会明白这些钱有多贵重的」
「⋯⋯」
血汗淋漓赚回来的四百四十円。是今天的午饭钱吗？前辈们的眼神变得十分温柔。同时，尖锐的视线也刺在阿一身上。「经费还是该付的吗⋯⋯」阿一先生咕噜道。
「然後，在路上等待我的地狱⋯⋯」
「这里是日本没错吧？感觉这家伙发出了冒険者的气味⋯⋯」
「对，就是超级斜的斜坡！对面的学校，校舍居然在山地上啊！你能相信吗！我的脚快要断了！而且，山上还有巴士站，回学校晨练或是干其他事的人们，全都坐在巴士上越过了我！而且，还隔着窗户看我！那眼神就像在说『诶，那人啥回事。为甚麽其他学校的人，会大汗淋漓地拚命踩自行车的？有点搞笑的说～』似的！还有人指着我说话呢！」
「⋯⋯」
不输给山坡，也不输给好奇的视线，後辈终於登到山顶。
顺带一提，看到满身大汗，呼啊呼啊地气息吐得荒而乱，就像是幽鬼般脚步不定地走近的後辈後，恐怕是顾问老师吧──在学校正门迎接学生们的年轻女性老师发出了悲呜。
「平安无事地完成了任务的我，喝下温柔的女老师递给我的一杯水，在休息了一回之後便离开了学校。唉呀，那个坡道，去的时候是地狱，回来的时候简直是天国呢！爽快感超高的！我放飞自我的踩下去了！真是太刺激了！」
「你，还挺会享受人生啊～」
听到阿一的细声呢喃，同学们「的确啊」点头。
顺带一提，双手万歳似的举起来，马尾随风而荡，发出「呀哦───」愉快的叫声高速地冲下斜坡的後辈，在对面的学校成为了沸腾的话题。
因为是十分危险的行为，请各位好孩子切勿模仿。
「之後，我把与小狗狗散步时累得无法动弹的老婆婆送回家去，结果，赶不上晨练了⋯⋯」
「撞见麻烦的概率还真高啊喂」
无视阿一的言语，後辈猛地睁大了双眼。
「然後对从一大早便遇上了各种麻烦也坚决完成任务的我，南云前辈又说了甚麽！？」
「?我说啥了？」
「嗯嗯，您说了！看到混身大汗的我，您说『真厉害啊。看上去就像是戴上了会喷水的假发的艺人似的。之後要去Ｒ-１上演吗？』！谁是艺人啊！这才不是机关！是努力的结果！夸夸我会死吗，这个混帐！」
前辈们心想。真是完美的吐槽。只要能找到优秀的耍笨搭挡，应该连Ｍ-１也能上了吧？
顺带一提，後辈在被指摘混身是汗之後，便全力冲进到道场舍，以常备的女子部员必需品打理好外表仪容。之後，她到『义妹们的秘密武器库』里去取那张合成照片，正打算贴在阿一教室的门上时便被阿一扣起脑袋了。
「快点称赞我。顺便，还要向我道歉。给我说『你很努力了。欺负你这种可爱的後辈真是很对不起。为表歉意我马上和雫分手。以後再也不会靠近她』。快点！快点说──啊，住手。前辈住手啊！不要拿我的头发打结～！姐姐大人，救救我！！」
阿一前辈使出了絶招。後辈的双马尾瞬间便被打结，在最前端还打成了心形结。而且，还被七彩缤纷的细铁丝固定了。
前辈们看向手脚乱动乱蹬，泪眼汪汪的後辈的眼神，感觉十分温暖。「真不受教训啊」，「真不会学习呢」之类的，总之就是在看在嬉戏的小动物似的。後辈的娇小身形，也让这种形象进一步加深。
在雫打算拯救後辈，苦笑着站起来的时候。预备钟刚好就响了。
「好啦，打预备钟了，放过她吧」
「真没办法」
後辈就有如被凶汉袭击似的，双腿无力地倒在地上。雫代替阿一，为还校服一事（雫在今早才知道後辈被阿一命令干事）向後辈道谢了。
被敬爱的姐姐大人赐予感谢之言的後辈一瞬间露出了不可见人的松弛表情。
然後，她想抱向姐姐大人却被若无其事地避开後站了起来，瞪向阿一，
「给我记住！」
抛下这种流氓般的台词便逃跑了。在她的头上，爱心嘣嘣地地摇动着。难道想这个打扮回到自己教室吗？真是个每天都充满了冒険者灵魂的後辈。
「虽然那照片真的很过分⋯⋯姑且，她特意贴在我们教室的门上不让我们班以外的人看到，这此原谅她吧」
听到雫的话，阿一耸了耸肩。
看到这样的阿一，月口里「唔～」地倾首。
「⋯⋯阿一。其实还挺中意那孩子吧？」
全民公认的正妻形容丈夫的说话，在场所有人都知道基本不会出错。月这样说的话，就是这麽回事的可能性十分高。
不只是雫等人，所有同学都「唉？」惊讶地看向阿一，阿一因自己内心被看透而苦笑，并像是投降似的举起双手。
「算是吧。总感觉很怀念」
「很怀念？难道说是以前的熟人吗？」
雫问道。阿一摇头表示否定，并将视线移到希雅。希雅歪头，对阿一为甚麽突然看向自己不明不白。
「也不是这样。那家伙的残念感，还有不气馁的感觉，就和最开始相遇时的希雅有点像」
「⋯⋯嘿？像我，吗？」
所有人都没有头绪，唯独月「啊～」像是领会到似的点头。
「啊啊。初次见面时的你，根本就是头残念的兔子。所作所为，甚至连存在本身都很残念。如果有残念兔这种族的话，你絶对会是一百分满分」
「阿一，是想吵架吗？」
能够幻视到现在被神器的发夹隐藏起来的兔耳正在，兔！！地表现出愤怒的情绪。
「脸上沾满了鼻涕眼泪口水啊，重要的地方能看得一清二楚啊，位於求助的立场还莫命其妙地厚脸皮啊⋯⋯」
「呜，咕，无，无法否定的说⋯⋯」
「不管是一肘打下去，还是一脚踢下去，哪怕是电你，丢开你，都挂着一幅哭脸宁死都不肯放手」
「现在想起来，阿一还挺鬼畜呢！还有，我快要变成魔物的饭点向你求救的时候，你还很普通地想要无视我呢！」
从没听说过阿一与希雅相遇时的事情的同学们，对当时阿一的对应露出战栗的表情。从现在阿一对希雅的态度来看，简直没办法想像到居然还发生过这种事。
「不过啊，这点我想月也有同感吧⋯⋯你虽然是头残念兔，但却一直不气馁，精神满满地在这边嘣嘣，那边嘣嘣的跑来跑去，看着这样的你该说是很愉快吧，甚至看得连我都精神起来了」
「⋯⋯嗯。只要看着希雅，就感觉很愉快」
「啊，呜⋯⋯这，这样吗⋯⋯」
希雅像是害羞了，她摸着自己头上看不见的兔耳。阿一虽以温柔的眼神注视着她，但他身边却漂泊着一阵寂寞的氛围。
「总会给人添麻烦的你，现在，也化作了劝阻人的一方了吧？在月和香织吵架的时候，在缪乱来的时候，还有我不看气氛的时候」
顺带一提，阿一指的不看气氛，是指不顾周围的眼光与妻子Ｓ们（特别是月）卿卿我我。
「⋯⋯嗯。希雅是个可靠的人。而且还家事万能」
「於是乎，刚才她那麽残念，却依旧不气馁地找我的茬，就让我感觉在与以前的希雅说话似的，有点怀念」
「原来如此呢。我们和希雅相遇的时候，她已经是头Bug兔了」
雫和同学们就像是领会了似的「原来如此」点头。然後，虽然想看一眼「残念兔希雅」，但已经没机会看到了，他们便口口声声地呢喃说「真残念啊」
阿一也再次望向希雅，像是怀旧似的眯细双眼，细声咕噜说「真残念啊」
月寂寞地看向希雅，低声说「⋯⋯残念」。香织和雫心想废废的希雅或许也挺可爱的，对没办法看一眼感到惋惜而小声说「真残念」「残念啊」
「那，那个，我想你们是在好的意义上说的，但残念残念的连叫，让我有点⋯⋯」
「『『『真残念啊』』』」
「别说了！请不要看着我的脸一直连喊残念的说！！啊呜，又想起过去的自己啦～」
不管残念还是不残念，果然还是会被叫作残念的兔子身体颤抖着伏在自己的座位上。
对这样的她，阿一等人投以温暖的目光。
星期天。
在那天休息日中，香织一人在住宅街中走向车站。时间约是正午过後不久。穿着虽然随便，但也能看出这是外出时的穿着。
（嗯～，时间还很有余裕吧？话说回来，那个人原来来了这边，真是大吃一惊了。听说是月打开门时来到这里的⋯⋯要我对阿一保密这点就有点）
香织看了手表，在内心中自言自语。今天，她预定对阿一保密，与某位来自异世界的人物见面。虽然预定似乎是边喝茶边谈笑⋯⋯
要对阿一保密这点，让她总感觉有点心神不定。不过，正如月所说，世界上有些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香织露出微妙的表情，并加快了脚步──那时，
「⋯⋯是谁？找我有事吗？」
突然停下脚步的香织，向空无人烟的道路发话。
一段时间中，整条街寂静无声，但不久後从香织背後的住宅与住宅的围墙之间的空隙中，随着一阵听上去很狭窄的嚓嚓嚓声出现了一道人影。
呵呼，呵呼
「⋯⋯」
街道上，传出了一阵奇妙的呼气声。
转身向後的香织无言以对。虽无言以对，但内心却十分动摇。
因为，
（是达，◯斯・维达！？）
对，从住宅间的空隙钻出来的，是身穿黑漆漆的衣服，黑漆漆的披风，还戴着很有特徵性的全罩式头盔的维达卿！现在，他还在呵呼呵呼地呼着气！
如果，只是一个变态的话，香织也不会这麽动摇吧。很普通地拉倒对方便完事了。但是，对手可是◯达大人。她完全不知道该怎麽反应！
这种情况，果然应该夸赞对方说「真是件厉害的收蔵品呢！」吗？
香织边动摇，并在心里想这种事的时候，
「⋯⋯要恨的话，就去恨八重樫雫吧」
「诶？」
维◯卿从披风的内侧取出竹刀。看到拿出来的不是激光◯，香织猛然清醒起来，但却被突然冒出来的挚友的名字吸引注意。
◯达卿没有放过这个空隙，以竹刀发出横扫一击。从没有瞄准头部，而是瞄准户口这点来看，是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性吧，但这依旧是危险的动作。
像香织这种苗条的女孩子吃下这一击的话，骨折也不是件奇怪事，就算没有骨折，被打飞的时候撞到甚麽地方的可能性也十分高。
嘛，香织不单单是个苗条的女孩子就对了。
「欸」
「诶？」
伴随一道可爱的喊声，一瞬间发出来的是，因离心力而咔嚓地伸长的特殊警棍的直劈。
◯达卿的横扫一击被那有如断头台般挥下的警棍砸到地上──不仅如此，竹刀还被折断了。
对呆滞的维◯卿，可爱的声音再喊了一声「欸！」
映入其视界的是，紧紧握紧了纤细的五指而成的小拳头。不过，威力却重得像是被猩猩殴到似的。
「噗嘿！？」
维◯面具粉碎飞散，里面的人也被打飞了。◯达里面的人在地面上打转，大字状地躺在地上晕倒了。
「咦？这个人难道是⋯⋯」
心想总之把这个人绑起来吧的香织呢喃道，在想了一会後取出了电话。
然後，她向挚友拨打电话了。


◎038　雫编　你这家伙就由我来打倒。今天，就在这里！
「香织！」
「啊，小雫」
在离刚才的住宅街有段距离的小公园里，脸色都变了的雫跑过来了。看样子阿一也在附近，所以是一起过来的。
「他就是发起行动的人啊。而且，还是用相当低劣的方式」
看见在香织旁边坐着不动的人，使阿一用很冰冷的声音这麽说了。面对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声音，和直白话语，使那个人哆嗦地让身体大大地在抖动着。
雫，对香织能再次联络在道谢时，就将视线移到那个人──不动明的身上了。
「⋯⋯不动小姐」
「⋯⋯」
不动维持头低低的姿势没有反应。黯然的表情，配上黯然的眼神。从庞大的身躯上都感受不到一丝的霸气。最惨的⋯⋯就是因香织小姐的朝脸部打过去的一拳所留下来的鼻血痕迹。掉在旁边碎散开来的面罩，就在说明那副惨状。
「⋯⋯快点，去警察或其他什麽人来就好了吧」
暂时的沉默之後，像是零落地在吐露一样，不动嘟哝起来了。是一种会令人感到自暴自弃的声音。还让人感受到一种死心、疲劳的感觉。彷佛就像是对人生感到厌烦的老人。
确实，不动的作为虽说是未遂但还是算犯罪行为。可疑人物的感觉都完全表露出来。总之，就是白天的维◯大人。连要辩解都没办法。（注：ベイ◯ー，是星际大战里面的Darth Vader。中文在会把达斯 维达翻成黑武士）
但是，一旦，被说去叫警察来时，雫就犹豫了。
像是察觉那样的雫在迷惘一样，香织用在担心不动和雫双方的表情开口了。
「那个呢，小雫。不动小姐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会命中的感觉了吧？」
「香织？」
「っ⋯⋯」
不动恨恨的表情在看着香织，雫也投以是怎麽一回事的疑问表情。
「竹刀军──咳哼。竹刀呢，在快要打中时就突然失去劲道了。大概，并不是要打算要做点到为止。假设即使会有能打中的感觉，我想多少会感觉到痛但不会受伤。为以防万一，瞄准的地方也只是在肩膀」（注：竹刀セイー。完整版是竹刀セイバー。セイバー是军刀的意思）
雫，透过香织的话知道不动还没有失去理性吐出感到安心的气了。另一方面，不动这边却不知为何露出愕然的表情在对着香织，随即，自卑就布满整张脸似的浮现出笑容了。
顺便一提，阿一用很佩服的眼神在望向香织。
「知道是不会有问题，结果不仅折断对手的竹刀，还揍了脸部啊⋯⋯⋯香织小姐，好厉害」
「没、没办法呀！因为，是住宅街的维◯卿哦！任谁都会动摇的吧！还呼呵呼呵地在喘气了！」
「我认为跟呼呵呼呵地在喘气没有关系⋯⋯」
面对红着脸在辩解的香织，阿一在了解後在投以温柔的表情同时，往被粉碎掉的面罩，和沾满不动的鼻血的脸一瞥，立刻竖起大拇指了。
香织小姐扑了过去。在槌起阿一了。
横眼看见那样的香织，不动这次像是在自嘲一样发出低沉的嘲笑声了。
「不动小姐？」
「嘲笑我啊，八重樫。面对连剑道都不会的普通女孩，我的剑却还会被完全看穿。哈哈哈，真的可以嘲笑我。一切、完全，都是在白费啊。最终，拥有（外表）的你，都比没有的人却更上层楼」
普通女孩，这部分其实很想否定。根据情况，香织要比雫还要强。总之，因为她的规格是神的使徒。要说很犯规也没问题。
自嘲一阵子後，茫然虚脱下来的不动，再次，说出「快去叫警察」了。不用说也能明白。她现在，屈服了。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信心了。
看见那样的不动，雫将眼睛闭起来後，小声地嘀咕了。
「──你，是女人吧？」
「ッ」（注：吸气、感到讶异的声音）
不动吓了一跳在颤抖着。认为，是被雫揶揄了。以为是伤害了朋友所做的报复。
但是，接下来对雫所说的话，却使应该被关上的心，不禁有了反应。
「以前啊，在小学生时，就被那麽说了」
「⋯⋯八重樫？」
眼神会突然茫然起来是没办法的事。任谁都会称作是美少女的八重樫雫，应该不会被那麽说才对。
露出苦笑来的雫，道出年幼时期的自己，和一连串的往事了。
不动，对此嗤之以鼻。
「什麽？是想说努力的话就会像现在这样变得很出色了？那个啊，原本就是出色之人的情况。那种事──」
「不是这样。这个呢，不是指容貌，是指要如何喜欢自己」
「喜欢、自己？」
面对摸不着头绪而使眼神在乱飘的不动，雫静静地点了点头。
「我，讨厌自己。不自觉，就会去压抑自己，会为了他人而奔走，以守护他人为职责⋯⋯⋯明明不想要碰剑术，明明很想像个女孩子一样，能去吐露抱怨或软弱的，像公主一样被守护⋯⋯⋯明明那样的自己比较好，但却是完全背道而驰」
「⋯⋯」
梦想中的自己、理想中的自己，一切却是与之相反──这番话，使得不动的眼睛微微地睁大了。那彷佛就像是在说，自己一样不是吗。
「即使是那样的自己也是不错的，也是肯定的，就这样说给自己听，只是装作接受下来而已，但是在某一天，去支付欺骗自己，一直在讨厌的代价来临了」
「代价？」
「差一点就死掉了哦」
不动屏息了。在打算在说什麽蠢话一笑置之时，雫的表情和声音都感受不到丝毫有笑的出来的氛围。
「真的，情不自禁地笑出来被折磨了。全身都是刀伤，就连话语也都快要说出屈服了，就在那一瞬间，如果他的救援晚了一步的话，我的头就会遭到刃器贯穿了呢」
「不不不不不，那到底，是什麽状况啊！」
面对回忆起当时而发出乾笑声的雫，不动不由得就吐槽了。到底，是现代人不会遇到的状况。以为是在说谎，但作为谎言也吹过头了，不管怎麽说直觉都在诉说她没有说谎。
「在小学生时，我被香织救了。行踪不明时被阿一救了。就连其他时候也一样，我一直都在被其他人拯救。⋯⋯不动小姐。虽然，你说我什麽都有，但如果有什麽的话，为什麽我总会在关键时会被拯救」
「⋯⋯八重樫」
凛然，任谁都会认同的唯美女孩。这麽被认为的雫，心底显露出无情的表情，使不动露出有如不敢置信的表情。
「拥有的天生才能、环境、那样的东西会有差异是事实吧。但是，是否能活用，肯定要看自己了。不动小姐说拥有一切的我，在面对死亡就毫无招架了。真的要奄奄一息，再被拯救，藉由这样才终於能肯定自己」
到这里将话打断的雫，面对呆然地在注视着自己的不动，投以会令人感到怀念的眼神。
「上国中後所展开的全国大赛。和我同年级。也是很罕见擅长上段的选手。在对开始时就很清楚对手的技巧。明明最初的行动是慢慢才看清楚的，但注意到时『看不见的击面』就被挥下去了」（注：上段，是在剑道比赛前将竹剑高举过头的预备动作）
「八重樫，你，还记得⋯⋯」
雫是回忆起当时的事情了吧，在遥望着远方，却是摇摇头了。
「比赛中的事几乎都不记得了。最初挨中击面时我的脑海就一片空白，就陷入忘我了。是什麽时候，什麽时候，怎麽被打到的、要怎麽防御比较好、如何看穿比较好！唉。真是的，你的剑太恐怖了⋯⋯」
对不动来说在与雫初次交战的比赛上，只看见雫是完美地应用出自己所有的技巧。没想到，当时的雫，却是在害怕自己感到晴天霹雳了。
「试合一结束，才理解过来好像是赢了时，回过头去看却什麽都没有⋯⋯⋯只是，兴奋一退去，在我的心里留下来最强烈的是──多麽精湛的剑而已」
「精、精湛？」
雫的视线在点了点头後，就回到不动身上。该如何去表现，眼眸深处里所窥伺到的情感。像在羡慕、像在敬爱，而且像在害怕，那种很不可思议的颜色。
「没有玩小聪明的技巧。没有地二手的一击必倒。只是，笔直地，将举起来的剑挥下去。不管到哪都很直接、清高。顺着一心一意和觉悟，很出色的剑」
没想到，竟然有同年龄的女孩子能挥出那种剑技。
从小开始就在学剑术，累积起来的技术才使比赛导向胜利，但对雫は来说胜利并没有带来喜悦。赢得比赛，输掉比赛。就那种感觉而已。
「从那之後，每每出席全国大赛，我就会去意识到你的身影。在第二次的比赛中，你的剑还是很精湛，但是这次是在不会被打中下在战斗，也制定出针对你的练习技，能赢过你⋯⋯就因为不知道能否会场上做到，所以才一个人悄悄地溜出去，去替自己加油打气的哦」
「那、那种事情⋯⋯」
不是自以为是。将自己当成目标选手，同样会为了自己能够获胜而去钻研。自己能够获胜，就会打从心底感到高兴。
面对那样的事实，不动的视界渗出眼泪了。
雫，将不动那被折断的竹刀捡起来後，就慢慢地剑架在腰间了。不是在剑道的比赛上，摆出拔刀术的姿势。同时，从她的身上就喷出一股沉闷的气息。不禁，就使不动的身体畏缩起来。那是杀气造成的。即使是挥舞同把剑的人，剑道家和剑士是絶对不同的。
忽然就将架式解开来的雫，在苦笑的同时说了。
「信不信由你，但是我呢，在行踪不明的期间，有斩过活物了」
「诶？斩过了？」
「嗯。用真剑，斩杀过了。到现在也还记得。斩到肉的触感，喷出血来的味道。因为为了活下去必须要的，我不会後悔。但是，我已经，不能再走剑道了。就连在实力方面也好、挥剑的意义也好，我是剑士，不是剑道家」
「不是剑道家，剑士⋯⋯」
听过雫她们的传闻。要立刻相信是很困难的。在异世界打过战争，该如何才能相信。
但是⋯⋯
在注视着自己的雫的眼神，到底埋没在像是『常识』一样的虚情假意之中了吧。不动，并没有那麽想。
「我已经不会回到剑道家了，但是⋯⋯想来见你。你的，那出色的剑。也不知道知道後会不会讨厌，但挥舞那剑技的你，我觉得非常美丽」
「⋯⋯是吗」
不动反过来在注视雫，然後就低头了。
像是在忍受什麽一样紧握着拳头，微微地在颤抖着。在那拳头上面，眼泪啪答啪答地滴落下来了。
是经过多久了呢。
不久将脸抬起来的不动，表情像是附体消失一样变得比较清爽了。
不动，当场正座後，真挚的让视线与雫，还有香织交会在一起。然後，顺势深深地低下头来，将额头撞在地面上了。
「做了很无理的事，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在小公园里，不动的道歉话语响彻开来了。
雫的视线往香织看去。在提出可以原谅她吗这个问题，香织马上就达觉到露出微笑的同时点头了。
阿一让脚上下移动着。就这麽踩踏敦促要让她深深地反省这个意思，雫马上就察觉露出微笑的同时无视了。
「我们说好了，不动小姐。继续在剑道上。我是无法左右的，你就磨练你的剑」
「八重樫⋯⋯⋯嗯，就这麽约定了。⋯⋯我想，会花时间去喜欢自己。嫉妒也好、怨恨也好，絶对都说不完。但是，只有直到现在自己所累积起来的东西是不会舍弃的。总有一天努力，变得会去喜欢自己」
看着抬起头来的不动的清澈眼神，雫开心地微笑点头了。
看见那种表情，不动也微笑起来。明明是如同不动明王这麽严肃的容貌，却在清爽的表情下微笑起来总觉得有了一种可爱的感觉。
肯定，在不远的将来，她会变得会去喜欢自己吧。才会如此确信一样微笑开来了。
不动抓着雫伸出去的手站起来。香织则打算用手帕去擦掉不动的血，使不动急忙推辞。不动伸手一挡说不必麻烦了，总觉得使气氛就变得很和谐。
嘛，这样子就解决一件事了吧，就在阿一闲着发慌这麽想的时候，
「呜呜～，真好！真是青春！姐姐我，粉感动！」
突然就出现一阵大嗓门又微妙地很有特色的声音。
阿一的背筋在一瞬间就寒毛直竖。本能急切地在敲响着警钟！
「啊，克莉丝塔贝尔桑！对不起，让你等我了」
「不用在意，小香织。事前有联络过了，姐姐我一点都不在意嗯？」（注：わん，是献媚的尾音。这边只放最後「嗯」的音）
无法理解现实。为什麽，盘踞在那间布鲁克服饰店里的怪物会在这里？为什麽，宛如稀松平常一样香织会和那家伙在交谈？为什麽，那家伙会穿地球産的轻飘飘连衣裙！？
彷佛，能感到受一股就像是图画书里的怪物，现身在现实世界进行侵蚀一样的冲击。
不，倒不如说，那是难以名状，亵渎的──
「阿一小～～嗯？你，刚才没有在想一些很失礼的事情吧？」
「唔！？」
要装酷一点，变酷一点啊我。阿一，拚命地在灌输自己。
「为什麽，你会在这里。是如何爬出那个世界来的？」（注：NETA异形）
「嗯哎呀，真没礼貌呢！总觉得好像在说人家都是笑嘻嘻地在爬行一样！」
突然间的怪物来袭──不对，在服饰店店长克莉丝塔贝尔的出现下，将吓到目瞪口呆的不动晾在一旁，香织带着苦笑说明经过了。
看来克莉丝塔贝尔，是对地球的服饰相关感到很有兴趣，好像才去向莉莉安娜商量是否能来这里学一点关於与这里的服饰相关的学问。
莉莉安娜也有从振兴托达斯的文化这方面去考虑才做出ＯＫ决定的，可是，一想到很不擅长应付克莉丝塔贝尔的阿一会让他通过传送门吗，姑且就是找月商量了。
月，反倒和包含克莉丝塔贝尔在内的汉女们关系比较亲近。二话不说就允诺要招待他来地球，但是希望他不会给予阿一太过劳心。
而且，阿一很忙，取而代之在由月进行定期开门时，才偷偷将克莉丝塔贝尔找过来了。後来，由於原本就是在从事服饰相关的工作，就以最近成立事务所的蕾蜜雅为主在保障克莉丝塔贝尔的生活同时，要他致力在学习上。
姑且，听完来龙去脉的阿一──
「ＯＫ，去死吧」
立刻就拔出多纳射击了。
「嗯哼」
克莉丝塔贝尔店长，用胸肌将子弹弹开来了！
顺便一提，被装填好的子弹是达姆弹。
「真是热情呢？　感受到阿一小亲亲的爱了！」
「住手！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不如说，是学不会和人说话时眼睛要看着对方吗！你这家伙，在看我的时候，不是老是将视线往下面移动！」
连续开枪！飞出去的子弹，都被克莉丝塔贝尔店长交叉着的双手弹开。从手臂的间隙在窥伺着的店长的视线，就锁定在阿一的下半身！
阿一的ＳＡＮ值被削减了！
「人家听不懂你在说什麽──嗯，状况不错⋯⋯」
「看我的啊啊啊诶！！」
阿一先生的飞踢！挡下来的克莉丝贝尔店长的脚下，因冲击而（使地面）呈放射状飞散开来。
「冷、冷静点，阿一君！这里是住宅街！离住家非常近！啊啊，不可以开枪！对、对了，要张开结界！」
香织一边说着，一边张开阻碍认知和隔音结界的同时，为了要阻止对自己的屁股感受到危机稍微忘我地阿一继续战斗下去而突击过去了。
「那、那个，呐，八重樫？你的男朋友用枪──」
「那是玩具哦」
「诶，但是，好惊人的枪声──」
「是玩具哦」
「水泥块都裂开了──」
「是玩具哦」
「⋯⋯」
雫的男朋友所拿的是玩具枪。最终的答案。
顺便一提，踢碎地面，在空中踩踏飞来飞去虽然也能看见，但是
「只是魔术和杂技哦。我的男朋友，将来要当魔术师和马戏团的演员哦」
不管怎样硬凹就对了。这麽认为的明酱，用笑容对着目不转睛在盯着自己看且总觉得很恐怖在强力主张的雫点头赞同了。
那样子，肯定才是正解。
即便，那位男朋友，朝着雫的朋友，在以二刀流的伸缩警棍，以及以会使身影消失速度在镇压都一样。那些，肯定都是魔术和杂技。絶对没错。
虽然香织将阿一抱住，遮掉了克莉丝塔贝尔店长的黏呼呼视线，但在说出「在不适可而止的话，我就要生气了哦」後，到底克莉丝塔贝尔店长就像是对阿一死心似的转过身去了。
嘴里在吐露「呜嚯」这种奇怪的声音，面对正拥抱着理智不足在喘气的阿一同时，尽量在安抚并瞪过来的香织，克莉丝塔贝尔店长，就来到傻住了的明酱的面前了。
极粗的眉毛、手臂、胸膛、腹部、脚。不论哪个部位都很巨大，而且，还画了很浓～～的妆。不管怎麽看都是超壮硕的肌肉男，但身上却穿着轻飘飘的连衣裙。辫子的发型上还有个粉红色的发带！
依旧，在各种意义斯都很凶恶的店长，其视线往明酱的身上在注视着。
一拍。总觉得像是理解过来一样点了点头的克莉丝塔贝尔店长，就朝着明酱投以灿烂的眼神了。
「你，虽然将剑的美感锻链得不错，但将女人的美感锻链一下会比较好吧？」
「诶？那个？」
明酱正在困惑中！
「追求美是人的天性。姐姐我，可以让你更加闪耀的！！」
如圆木般的手脚。厚实的胸膛。即使隔着一幅都看得很清楚的腹肌⋯⋯⋯但是却有着轻飘飘的连衣裙＆发带。（注：如果不知道克莉丝塔贝尔的造型，可以去百度一下日本很知名的COS胡子大叔，吃完饭不要看就是了）
这个人，在说什麽吧。不动小姐更加混乱了。
但是，克莉丝塔贝尔店长并没有停止。弯弯曲曲像触手般动起来的⋯⋯
「没错！」
正面双手二头肌！接～下～来～（注：フロントダブルバイセプス/Front Double Biceps Pose。健美运动的指定姿势）
「就像！」
最强力度！接～下～来～（注：モストマスキュラー/Most Muscular）
「我一样哦！」
侧面胸大肌！！（注：サイドチェスト/Side Chest）
克莉丝塔贝尔店长很耀眼！
「啊，不必了」
明酱打算要赶快回去了。很有礼貌地「改天登门道歉」地在向雫说着而打算要从公园离开。然而肩膀就被啪的一声抓住了
「没问题的哦，不恐怖的」
「不，你很可怕」
「放心啦☆ 请交给姐姐我！姐姐我叫做克莉丝塔贝尔！是全汉女和少女的伙伴哦！」（注：☆是眨眼睛的意思）
「啊，不必了，真的，我已经这样下去也可以──唔，啊，不要把我扛起来！这个人怎麽搞得，力气好大！？要去哪里！？来人啊！救命啊，八重樫！快救我！！」
「小香织！小雫！以後就请多多指教嗯哼！还有小一一！下次再会了！！」
在忽然反应过来的时候，明酱的身影也好克莉丝塔贝尔店长的身影也好就不见了。
一星期後的礼拜天。
音讯全无的克莉丝塔贝尔捎来联络了。据说要归还被绑走的不动明。
面对「还，活着吧⋯⋯」，在这一星期里面，神经紧绷的阿一用对明酱的生存能力表示敬意的表情在斜瞪着并嘀咕着，使雫和香织一边将「不想去」的阿一连拖带拉，一边也有因为是当事人，而前往那个小公园了。
顺便一提，明酱的家人和学校则由雫和香织去应付了。应付的方法，就是以魔王谨制的神器强行给予暗示。「被带壊了呢」，香织和雫并没有流漏出寂寞的笑容并相互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来到公园。一个人影都没有，公园里除了微妙地感到紧张阿一外，就只有雫和香织。
「不动小姐，没事吧」
「嘛，突然被带走就连学校也去请假感觉很老实怎麽⋯⋯克莉丝塔贝尔桑，是不会去做壊事的吧」
「大、大概吧。虽然稍微强硬了点，不过，克莉丝塔贝尔桑是个良善的人呢」
「那个每次都会用视线往我的下半身看过去的人吗？」
阿一的话被无视掉了。阿一静静地在仰望天空了。天空是这麽的蓝。
等待差不多十分钟左右，那个庞大的身躯就出现了。是克莉丝塔贝尔店长。仍旧是轻飘飘。而且手脚都是凶器。
身旁没有其他人的身影。看来似乎是一个人前来的。
「啊啦，嗯？让你们久等了吧？」
「没有，我也是刚到⋯⋯话说，克莉丝塔贝尔桑。不动小姐呢？」
雫作为代表在询问着。
「哎呀呀，别那麽着急。她的改──咳哼，美容很顺利呢？　改头换面了哦！果然，不论是女人或男人只要去想自己很漂亮的模样而去努力的话，就能够实现！能帮上忙，连我都觉得很光荣啊！」
刚才，差点把改造讲出来了吧？这麽想的同时，在要插嘴之前，克莉丝塔贝尔店长，就将手往自己的背後绕过去了。然後，就把某个人给拉出来。看样子，只是被克莉丝塔贝尔店长的巨大身躯挡住，人似乎就在他後面的样子。
然而，现身的人是──
「『『谁啊？』』」
「唔、好、好久久不见感觉似乎也没多久呢。对家里、学校，好像会引发各种麻烦⋯⋯那个，谢谢」（注：ひ、ひさしぶりっていうほどでもないかしらね。这里的「ひ」是过分的前缀字，原本不动明是要讲你们好过分，结果在第一个字出口时改口了）
高挑的身高，出众的身材。直达腰际的姫发式。工整的容貌，看出来总有些在害羞的神色。（注：姫カットの发，花泽香菜的发型就是例子）
其实她是谁呢？不，其实是知道的。只是，不想去承认事实而已。这种的异常事态，可是很怪异的现象！
姫发式的女孩，对愣住的雫她们，以现实来补刀了！
「那个，我是，不动明喔？」
好像是这麽一回事。
到底是发生了什麽，那个如同不动明王的她，会变成如同大和抚子般的样貌⋯⋯
姑且，就先将放着愣住的雫和香织不去管，阿一──
「果然，不该让你这家伙活着！」
开枪了。
「嗯哼」
克莉丝塔贝尔店长，全部用胸肌弹开了！
「那是怎麽搞的！？已经，不是美容那种层面的问题了吧！骨骼都改变了不是吗！你到底，做了什麽！是变成魔法吗！？是不是变成魔法啊！？」
「是企业秘密哦嗯？　愿意跟我的关系加～的更深的话，我・就・告・诉・你？」
克莉丝塔贝尔店长投以全心全意地眨眼和飞吻！
阿一的额头劈哩一声浮现出青筋了。将枪旋转起来重新装填。
「我，现在确信了。不能放任你在这边的世界。放任的话，接受你的魔改造的家伙就会猖獗起来。这个世界，是我的故乡，会被你侵蚀！」
「啊啦，好像将人当成当成是厨房里的黑色恶魔！真失礼呢。然後？阿一小亲亲，你要怎麽做呢？」
「我决定了」
阿一将多纳贴在额头上，如同在发誓一样呐喊起来了。（注：额に当て。是将枪贴在额头上做出祝祷的样子）
「你这家伙就由我来打倒。就在今天，这里！」
「呵呵，呵哈哈哈哈！办的到的话，你就试试看没关系！我的汉女魂，是不灭的！」
魔王大人，说出如同勇者大人般的话语後，就朝服饰店店长桑突击过去了。
战斗的结果⋯⋯阿一，为了恢复被削减掉的ＳＡＮ值，可想而知是被雫做了膝枕。姑且，对能抚摸被梦靥所困的阿一，让雫看起来非常幸福。
顺便一提，不动明酱，在那之後，就作为美少女剑士在剑道界扬名了。针对她的变化而会周遭造成影响，为了不使服饰店店长被要求去做像她那样的全能大改造，阿一到处去做了许多的补救了吧⋯⋯（注：ビフォアフター，整话就是这个NETA。是很有名的电视节目「全能住宅改造王」）


◎039　光辉编　这样的神大人，真的没问题吗？
库耶耶耶耶耶地，响起一阵尖锐的尖叫声了。
随即，从上空被打落而下阵风便卷起沙尘，在妨碍着视野。微小的砂砾在袭击眼球，是无法用手去庇护脸部才会硬着头皮将眼睛眯起来。
有如像是在那样的空隙，混杂在阵风中雨倾注下来了。
但是，那不是雨水。是石针形成的雨。全长十五公分左右的石针，它正如滂沱大雨般往地面上在迫近过去。
──鸡蛇的石针
巨大的黑鹫魔物鸡蛇放出固有魔法。即使是一根如果被打中就会瞬间石化掉吧。他一次有数百根，大范围，夹杂在阵风和沙尘所掩蔽起来的视界之中。
「──『风壁』」
被小小声嘟哝出来省略咏唱的魔法便发动起来。以术者为中心漩涡的风将沙尘都吹飞开来。
现身出来的是一名青年。有着俐落的茶色头发和工整的容貌。高挑的身长紧实的身体。身上只穿着保护身体要害的简易防具，架起下段姿态的手握着一把隐隐约约在闪耀着的西洋剑。
那名青年──天之河光辉，面对石针的骤雨时一点都没有焦躁的样子，迅速地将圣剑高举到头顶後只是手腕摆动而已就以很快的速度旋转起来。
一瞬间如风车般开始旋转起来的圣剑，就与缠绕着的光芒融合起来，彷佛就像是园盾一样。
紧接着，石针就往圣剑形成的圆盾倾注而去了。但是，在数量众多的石针都无法打穿那面盾牌下，反而轻易地就被弹开往四周飞散出去插在地面上了。
库耶耶耶耶耶地，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再次响彻起来了。好像是因自己的固有魔法遭到溃散的景象在恼羞成怒。
就在摺起起绑要产生物理性的阵风时，鸡蛇一口气就让那庞大的伸取急速地下降下来。
「っ──『光爆』！」
光爆炸开来了。圣剑的圆盾进出像是爆炸般的闪光，冲击波将剩下来的石针全都吹散开来。
四周插满如荆棘般的石针。如果为了闪避鸡蛇而胡乱行动起来，说不定就从脚下开始惨遭石化。就是那个原因才会做出强硬的选择。
随着技能『缩地』，光辉一口气跃上了空中。
鸡蛇朝前方伸出那锐利的脚爪。
「──『光絶』」
在交错的咫尺之前，光辉在空中以光属性的初级魔法创造出简易的障壁。以它为立足点，在空中改变轨道。同时，如画圆一样挥动圣剑了。
鸡蛇和光辉在空中交错而过。
鸡蛇就这麽没有减速往地面突击过去。噗哧地如玩笑一样头就飞出去，在与地面产生的激烈冲撞下肉体活生生发出声音来。
在空中旋转的同时一边调整姿势的光辉，就这麽降落到地面上了。为了慎重起见，虽然有去确认有没有插着石针，但在已经风化般的崩壊下，假使在石针上面着地也不会有问题吧。
「⋯⋯」
确认到石针倒塌，确定鸡蛇已经死亡的光辉，像是在消除紧张一样叹了一口小小的气。同时，将一种要作呕的感觉给压回去了。
脸色完全没有改变。身体状况的变化没有表露出来。战斗才刚结束完的惯例，也已经是习以为常的状态了。
（还没习惯，只能去克服了吧⋯⋯）
在内心里自言自语的同时，如同像是在说「在叫我？」一样用气魄将胃里的早餐给压回去。面对那样的自己，不由得浮现出小小的苦笑了。
「干嘛在笑啊，好恶心」
「唔！？」
面对如刺过来的标枪般的恶言，让早餐「果然是在叫我吧？」地呕上来中。用气魄！压回去！
从附近的岩石区域放出言语标枪的，是穿着一身海利希王国骑士团装备的女骑士。容貌秀丽，如果穿着礼服不说话的话看起来就会像个贵族千金。
事实上，她正是出身於贵族的门第⋯⋯
总之，在光辉和鸡蛇战斗的期间，隐身在岩场的背面没半点动作的她，完全一副堂而皇之的模样，甚至还在战斗结束後朝自己人做出批判这种暴行，同时哒哒地走近过来。
「恩、嗯。那个，感觉很恶心会不会讲得太过分了？」
「看见头和身体分开来的屍体，和沾满鲜血的现场，说那个在笑着男人很恶心有说错吗？对不起。我有点跟不上勇者大人的感性」
「啊，嗯，抱歉」
面对在往附近的岩场，如倒带般在往後退，用全身在诉说「气氛很糟」的女骑士，光辉「确实啊！」地在内心里以自暴自弃的感觉接受下来说出道歉了。
「那麽，勇者大人。姑且，委托内容的魔物虽说是讨伐了⋯⋯要回城镇去吗？还是说，要如往常那样去狩猎？」
女骑士一边仰望天空一边寻问着。太阳还没有来到天顶。如果要吃午餐的话，回到城镇，到公会去做委托达成的报告也是正好不错的时间带吧。
一般来说都会那麽做吧，总之会去寻问，就是有猜想到光辉不会总是会回去城镇的关系吧。
「鸡蛇的目击情报，或接下来的讨伐委托也好都只有一头，但是⋯⋯也还有目击到其他魔物的情报。【神域】的魔物很棘手。这里距离莱森大峡谷也很近，能躲藏起来的地方非常多。有时间的话，我想去捜索一下」
「⋯⋯这样啊」
女骑士露出总有些被吓一跳的眼神看向光辉，并叹出小小的叹息。
回到地球後，光辉他们复学了。
但是，受自己的罪所折磨的光辉，在说服家人和亲梅竹马们，便自行从高中休学了。马上就回到托达斯，就这样为了赎罪，而作为一名冒険者四处奔走在讨伐魔物。
神话决战的当时，从【神域】满溢出来的魔物群并没有完全歼灭。还是有相当多的数量成功逃走了。【神域】的魔物很强大。每一头都具有奥尔库司大迷宫深处层级的力量。
这个世界的冒険者，正因此如果没有『金』位阶的话要讨伐是很困难的吧。
正因如此，没等到高中毕业就穿越世界的光辉，接下了特别是【神域】魔物的讨伐委托。莉莉安娜也有提供协助，冒険者公会的各支部长也动起来，都会像这次一样围绕在优先处理这方面的情报和委托。
而他会亲自去处理的，都是危险度最高的委托。接连战斗的情况也不罕见。确实，放任不管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是不会错的，迅速处理是必要的。
只是，莉莉安娜等人，对这样的光辉所不顾一切的行动，还是会担心总有一天会遭遇到致命性的什麽，如果能再稍微体恤一下自己而提出建议了，但是⋯⋯
现在，光辉的活动节奏似乎没有下降下来。这次也同样，果然其然，光辉好像打算要去找出委托之外的魔物去进行战斗。
（是想要作为监视人员兼助手被派遣过来的我的身体⋯⋯）
虽说并没有与光辉并肩作战的女骑士的任务范围，但光看和【神域】魔物的战斗就会使精神被削减了。
就连刚才与鸡蛇的战斗，女骑士即使只是被石针擦到也会完蛋的。与光辉他们异世界组，在对於魔法的抗性层级上就不同了。或许，也只要短短几秒钟就会完全遭到石化了吧。
刚才也是如此，只是待在岩场的背面所感到不安下，便用神速的挖洞制作出壕沟就将身体潜伏进去了。
「啊啊，好想见见姐姐大人⋯⋯」
「嗯～，距离定期开门还要很久吧⋯⋯」
一追在追赶走起路来的光辉後面，女骑士忽然就嘀咕起来，光辉在露出苦笑的同时，一想到非常敬爱的她，这种是不是有点喜欢过头的姊姊大人时就浮现出──八重樫雫了。
「那种事情我知道。啊啊，好恨自己的无力。如果是为了姊姊大人，我想用气势和毅力就能穿越世界，但是，好恼火」
「要是那样子就能穿越南云就不要那麽辛苦了」
光辉苦笑在加深中。
这名女骑士。其实原本是跟随莉莉安娜的近卫骑士，虽然是前近卫骑士队长且是现任王国骑士团团长的库洁莉・雷尔的直属部下，但如果要说，为什麽会与光辉一同行动的话──总之，就是被降职了。
因为她是深爱雫姐妹集团中的一员，所以就因那份对姐姐大人的爱满溢出来时每每都会引发问题，於是演变成从近卫骑士→团长直属的普通骑士→普通骑士→这家伙已经没救了。
在神话决战当时，光辉隷属在敌方阵营，他本身也有公开说过所以是众所皆知的事实。
所以，就算说是要去狩猎【神域】的魔物，放任不管会令人感到不安会这样的意见会出现也是必然的。
不过，莉莉安娜对此虽然是以不需要拒絶了，但是⋯⋯库洁莉，被「那家伙，我想炒她鱿鱼」地备用很疲惫的表情去商讨下，如果那样一来能使高唱不安论的人们的内心可以平静下来，就要有作为监视员的骑士随行，所以就让她去吧！演变成这种情况了。
「请不要讲出那个渣渣的名字」
「你要继续这样的话，还会在倒大楣的吧？」
「是会像使雫姊姊大人彻底被ＮＴＲ走的勇者大人一样，是吗？」（注：原句まんまと雫お姉样を取られた。「取られた」是被抢走的意思）
「嘎噗！？」
光辉摀着胸口倒下来了。四肢趴在地上颓丧着。被很厉害地回击了。
「真是的，姑且不论香织大人，只雫姐姐大人要死守住。如果是勇者大人你的话，换成是我也能抢走⋯⋯」
「呜唔」
「与其说是勇者大人，不如说是胆小鬼大人。就叫你胆小鬼大人吧！」
「嘎噗！？」
「呐呐，被同年纪的女孩当成『弟弟』看待是什麽感觉呢？是什麽感觉呢？呐呐」
「呜、呜呜呜」
女骑士，用剑鞘在戳蹲着的光辉。面对鬼畜的魔王彷佛就像是面对敌不过的现状在感到悲伤及叹息，而全力在迁怒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从【莱森大峡谷】的方向传来强大的气息了。
「⋯⋯今天，好像运气很好」
在不认为有到刚才为止的强大下，光辉淡然地站起来了。
然後，就用视线在催促女骑士後就走起来了。
女骑士急忙跟上去。对那样的她，光辉辉然回头过去时，
「啊啊，对了。虽然有说过好多次了⋯⋯可以别再叫『勇者大人』了吗？」
「⋯⋯」
像是什麽事都没有一样微微地在笑着的同时那麽说了。不由得无言起来的女骑士，在想了一会儿後，
「那麽，就叫胆小鬼大人」
「正常一点叫我光辉不就好了！？」
光辉不禁就吐槽了。到底没办法装作没看见。
女骑士稍微往後退之後，便紧抓着自己的胸口浮现出战栗的表情。
「请不要⋯⋯相互用名字来称呼对方，会怀孕的」
「才不会好吗！突然间是在讲什麽！？」
「是姐姐大人的忠告。在就任这项任务时就有收到报告了。首先用名字来相互称呼来拉近关系，然後就会若无其事增加肌肤上的接触，并且不知道为什麽在解决某个什麽所引发的事件後，还会在最後露出莞尔的微笑让牙齿闪闪发光。那就是那家伙的手法哦，要注意一点」
「雫呜呜呜呜」
光辉的心理进出吐槽。像是在呼应一样远处的魔物的吼叫也回荡了起来。
「嘛，我除了姐姐大人以外是不会对被其他人迷得神魂颠倒的。光辉大人，很抱歉，请放弃吧」
「为什麽会变成是我在告白而被甩了⋯⋯嗯，果然！那不会是极光竜吧！」
光辉的模样虽然显得疲惫不堪，但在看见魔物显露出身影就急忙大声喝斥了。从【莱森大峡谷】飞出来的，是过去被称作是灰竜能够放出极光吐息的竜形魔物。在白竜都消失的下，现在的牠们就被称为极光竜。
原本的能力值就很高了，因为是【神域】版所以等级也有提升。在冒険者中被归类为很棘手的强敌。
光辉面对出现没有在情报的内魔物在咬牙切齿的同时，打算对女骑士做出避难的指示，而将视线往背後看去了。
「快点，离开──唔，好快！？不，那样就好了！」
女骑士，正好跳进刚才自己所挖出来的壕沟内。很出色的逃跑速度。
在总觉得难以释怀的情绪下显露出微妙表情来的光辉，在下个瞬间，就因头顶闪过一到光芒而在哆嗦的同时回过头了。然後，
「呜、呜喔喔喔喔喔喔」
同时就往被放出极光那边而去，还发出带有无谋味道的呐喊声了。
面对那样的光辉，使从壕沟里稍微露出脸在观战的女骑士，
（⋯⋯哼嗯。即使雫大人之间的关系揶揄，实际上也不晓得还在不在意，然而却受不了被称为『勇者大人』。还真是麻烦啊）
刚才的态度。从对於巨大的反应，而淡然地回归到现实的光辉的模样来看，能明白和雫之间的果然已经是切断开来了。不如说，似乎在姊弟间的如家人的感觉的关系上得到理解和满足了。
但是，被称为『勇者大人』这方面，在显露出笑嘻嘻的同时会装作若无其事，但是仔细看的话就能很清楚的明白他的表情是很生硬的。
而且，在鸡蛇的屍体面前还拚命将情感隐藏起来。那是⋯⋯
（是，恐惧吧。那麽，那到底，是在对什麽感到恐惧呢⋯⋯）
一边看着以简易障壁在当立足点的挑战空中战的光辉，女骑士稍微在思考着。
现在的光辉，并没有穿被王宫给予的神器『圣铠』。因为，光辉亲自将它归还了。就连阿一那边得到『空力靴』等神器也都归还回去了。
那些，并不是不是勇者的自己所能拥有的好东西，也有这种自责的念头，同时不要去依赖神器而要从一开始重新锻链起以这样的决心前来的。
只拿圣剑，不是因为割舍不了，而舍弃不掉。不知道为什麽，扔下来後会在离开到一定距离时就会迅速地自己飞过来。彷佛，就像在诉说能使用自己的只有光辉一样。
不论如何，光辉的防御力明显很低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沐浴在极光吐息下的话不是闹着玩是简单易懂的道理。
然而，如果没错的话，那就是导致恐惧的原因吧⋯⋯
女骑士，注意到总觉得不只那样子。
但是，
（嘛，无关紧要的事！）
女骑士淡然地就放弃思考了。
在有段距离远的地方，光辉终於杀掉极光竜的样子。然而，紧接着，又再次出现三只极光竜而发出「什麽！？」地既悲鸣又感到惊愕的声音了。
（⋯⋯哼嗯。在稍微深思熟虑一点会比较好吧）
其实，本身就是一位能若无其事使用闇属性魔法的专家的女骑士，就放着在「我、我还不能输啊啊啊啊」地在呐喊着的光辉不管，拚命地在努力挖洞了。
「唔呜，以为死定了⋯⋯」
「太夸张了吧。结果除了被尾巴拍下来外，并没有受伤而顺利地获得胜利了不是吗」
「⋯⋯母亲，感谢你生给我一副强健的身体」
光辉在遥望着，向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献上感谢之意。
经历玩死斗的光辉他们，到底要继续搜索魔物会很艰难，现在就回到最近的据点──【布鲁克镇】去了。
走在很热闹的主要干道上时，从路边摊传来总觉得很能引诱食慾的香味。经过激烈运动过的光辉胃也已经空了。即使没有去呼唤早餐的身影也不会出现。
不禁，就使光辉的视线被往有许多路边摊的方向吸引过去，但是──
「喂，看那边」
「啊？　⋯⋯呿，还在这个镇上啊」
「没问题吧？会不会有什麽企图⋯⋯」
听见路过的类似冒険者的男人们，在一看见就偷偷交谈起来的声音了。
光辉的胸口四周整个冷了下来。不禁，就打算要带上有着风帽的外袍，但要做出动作的手却是就这麽停下来了。
一瞥扫过他们的表情，明确有着厌恶感，以及如同是渗透出来一样的不安神色。虽然是勇者，但当下即使知道他都率先在狩猎【神域】的魔物，厌恶感也几乎不会消失。不管如何都抹去不了心里的不安。
人类的背叛者。倒戈的勇者。邪恶神的御使⋯⋯
另外，没有将那强大的獠牙伸向人类，会不会是有什麽企图⋯⋯
一旦失去信用便难以回复。
是很清楚的事。有做好觉悟了。所以光辉，没有把脸隐藏起来。甘愿去接受，向前看。
「要恢复信用是非常辛苦的」
「诶？」
面对女骑士突然说出来的话噢，使光辉睁圆着眼睛了。女骑士笔直地看着前方同时在更加地重复刚才的话。
「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的了。要失去很容易，但是要得到就很困难」
「说、说的也是」
「但是，放弃，那才会变成『没有信用的人』。因此，絶对不能放弃」
光辉的心里，感觉寄宿起一点点的温暖了。自己会被投以白眼是自作自受。在最被需要的时候，却以自己的感情为优先而背叛了一切。
但是，会被人这麽在意也──
「总有一天一定，能在中央东山再起的哦！然後，就能在姐姐大人的身边⋯⋯呜嘿嘿」
「啊，嗯，是啊」
一下子疲劳感就涌上来了，不过，心里却变得很轻松！往积极面去思考，使光辉的脚步加快起来了。
光辉他们看见作为据点的旅馆了。木制的大型招牌上写着『马萨卡的旅馆』。那是魔王大人利用过的旅馆，事实上相当有名。恰好成了观光景点了。
总之正大光明地，从屋顶垂挂着『魔王大人一行！阁下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这样的布幕，大大地在做宣传。好像也有在卖魔王馒头的样子。非常，具有生意头脑。
光辉露出无言以对的表情的同时，打开旅馆的门进去了。
旅馆的老板娘「啊啦，欢迎回来」地浮现出平静的笑容在赠以欢迎的言语。这间旅馆的人们，好像对光辉没有特别的想法。总是，用同样的态度在接待。
除了某一点之外，就是一间非常令人感到平静的旅馆了。
为了拿取迟来的午餐，光辉和女骑士便坐在位子上。好了，今天要吃什麽而在接过地过来菜单时，
「今天的推荐菜色是照烧古露露鸟」
「哇呜！？」
「嗯嗯」
面对突然靠近过来响彻出来的声音，使光辉和女性骑一同让身体跳起来了。
原因只有一个。
浮现出和蔼可亲且人见人爱的笑容同时，将水端上来的是这间店的代言人──索娜・马萨卡酱。面对那位索娜酱的接近，使得交谈的气氛都没了。
光辉也好，女骑士也好，都是置身在战场上的人。特别是光辉的气息等级相当突出且优秀，扣除同样是异世界组以外，就算拥有『气息遮蔽』的技能也有办法感知。有例外的就是，潜伏在某树海内的兔耳一夥人。
但是，对那样的光辉来说，并没有办法注意到索娜酱的接近。
「索、索娜酱。你是什麽时候在那里⋯⋯」
「诶？正常地从厨房走出来，刚才，才将水端上来⋯⋯」
显露出很不可思议的表情在回答，光辉在纳闷是不是自己松懈下来了呢。
但是，半夜醒过来要去上厕所而走到走廊上，或是从浴室的更衣间出来，或者是像这样在吃饭，屡屡注意到时人就在身後，怎样就不认为会是偶然了。
「索娜小姐，难道是有受过什麽特殊训练的经验吗？」
女骑士不由得救寻问起来。
面对那样的她，索娜酱显露出讶异的表情後，在下个瞬间就发出噗哧的笑声了。彷佛像是说听到很有趣的玩笑一样。
「噗哧，真是的，哪有。旅馆的女儿怎麽可能受过特殊训练啦！」
「啊，不，是吗？抱歉，我有点混乱了」
「是一大早就去工作的关系吧？一定是累了哦。请吃饱一点，回复一下元气」
索娜酱露出莞尔的一笑。虽然她絶对不是会令人感到惊艳的美女，但却如以坚毅为自豪在绽放着的野花一样，总觉得很令人心软又可爱的人。
光辉和女骑士，都将刚才的惊愕忘了，显露出总有些温湳的表情。肯定，就如索娜酱说的那样，只是有点累了。带着这样的想法在点餐，彼此相互看了看对方的脸并互相投以苦笑了。
「啊，对了。索娜酱。晚餐会有什──麽」
索娜酱不在了。收到订单後，在光辉和女骑士相互在对看时的短暂一瞬。然而，正当视线移开来时索娜酱就已经不在了。感受不到她离开时的气息。
「⋯⋯」
「⋯⋯」
不禁就使光辉和女骑士变得无言起来。
「在找我吗？」
索娜酱出现了。
「啊，没有。没什麽事⋯⋯」
「是吗？那麽，离料理做好还要一点时间请稍待片刻吧！」
索娜酱很有精神地消失掉了。
简直掌握不到气息⋯⋯⋯
不知不觉就无言起来，光辉他们就在等候午餐了。就连料理被送过来时也一样，果然掌握不到索娜酱的气息。
光辉和女骑士默默地在吃着料理。
吃完时，索娜酱就来收拾空盘子了。
而，就在这时，索娜酱掉落下什麽了。是手掌大小的金属板──状态板。
「啊，索娜酱掉──」
光辉立刻就捡了起来，不过，总有些在意就将视线往状态板看过去。原本，本人没有注入魔力其他人是看不见的，但刚才，就有显露出某种理由下隐约就在发光起来的同时就变得能看见状态了。
看见里面的内容，使光辉愣住了。无意识跑来窥探的女骑士也愣住了。
瞬间状态板就被从光辉的手上抽走了。
「谢谢你，光辉先生。但是，去看他人的状态内容可是违反礼节的吧？」
「诶，啊，抱歉」
「别在意。因为不小心显露出状态的人是我。但是，下次请注意哦」
索娜酱露出莞尔的微笑。代言人的笑容很耀眼。
一边眺望着索娜酱回去工作又很有朝气的背影同时，女骑士就嘟哝起来了。
「她是什麽人啊？」
「不知道，即使你问我⋯⋯」
微妙地沉默起来。
「算、算了，不管了。毕竟是魔王一行的旅馆！」
「说、说的也是！」
勉强让自己接受下来的二人，便急忙去做午後的工作了。
顺便一提，那样的二人所看到的索娜酱的状态是，
════════════════════
索娜・马萨卡　　１６歳　　女　　等级２２
天职：无　　　职业：【布鲁克镇】马萨卡旅馆　作业员
筋力：９
体力：１５
耐性：６
敏捷：５
魔力：３
魔耐：３
技能：记帐・恋爱臭感知・地狱耳・夜视・绳索垂降・攀墙・潜入・潜水・神出鬼没
════════════════════
除了最前面的二个以外，全然都是谍报员趋向的技能。不如说，撇开异世界组，一般来说，技能数就一到二个。恐怕是坚持不懈训练出来的结果，後天开花出来的技能吧⋯⋯
说不定，【布鲁克镇】的旅馆有怪物。
另外，那天傍晚，就捎来一封莉莉安娜寄给光辉的信，隔天一早，光辉他们就回去王宫了。
就连那时候也是勇者还是掌握不到她的气息，面对不知不觉就站在背後在送行的索娜酱，使光辉和女骑士都隐藏不住战栗了。
在王宫迎接光辉和女骑士的人是莉莉安娜和骑士团团长的库洁莉。
在看见库洁莉时，「呃！？团长！？」地皱起脸来的女骑士，就被浮现出青筋的库洁莉抓住脖子给拖走了。连要去阻止的机会都没有，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非常自然。
「那～个，总之，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光辉先生」
「啊啊，谢谢你，莉莉。信中，有提到在王都的近郊出现棘手的魔物⋯⋯」
回来的寒暄就到这里，针对立刻就问起魔物的事情的光辉，莉莉安娜对他的依然不变而浮现出苦笑。
「是这样没错。恐怕就连骑士团都很难去应付，为了以防万一才将你召回来的。虽说，只是有目击到的情报但事态并没有很急迫。骑士团预计明天早上就会出发，就请你先喝个茶休息一下」
「是吗⋯⋯⋯那麽我明白了」
察觉到被关心了的光辉露出苦笑来的同时，就同意莉莉安娜的建议了。
然後，莉莉安娜，打算要若无其事地去问起光辉藏在心里的问题──的那时候，
『找到你了，勇者大人。无论如何请救救我们所深爱的世界』
由天空，传来一阵很温柔，又让人总有种很踏实的声音倾注下来了。
「诶？」
「诶？」
光辉和莉莉安娜二人，都就这麽大吃一惊愣住了。紧接着，看起来如同是象形文字一样的纹路便连接成一个魔法阵出现在光辉的脚底下了。光芒增加起来的它，溢出与魔力似是而非的力量。
「难、难道说」
「光、光辉先生！？」
知道要发生什麽的光辉脸颊抽搐的非常厉害。
同时，象形文字的魔法阵忽然就放出闪光。莉莉安娜虽然立刻就往光辉那边伸出手，但光辉却是将那只手拨开，反过来将莉莉安娜撞飞出去了。
「莉莉，告诉大家──」
「光辉桑！」
就在光辉要说完什麽之前，爆炸开来的光芒便平息下来了。然後，那里就已经没有半个人。
「不、不好了！必须要去阿一先生传达！」
呆住一段时间後的莉莉安娜，就「不好了！不好了！」地在大喊着的同时就惊慌失措地跑起来了。
光芒掩没视界後，光辉就在品味短短几秒内所带来的重力方向的变化了。在什麽都看不见的黑暗中，只能去顺应觉的光辉，终於发现一丝光亮。
拚命地，往那里伸出手。光芒急速地在接近过来。
光辉「噢，正好！」地就跳进光芒中──
「嘎噗！？哇噗噗噗！？」
大量的水进到气管里，吓了一大跳。
（没、没办法，呼吸！？是、是水！？在水里！？）
没错，在跳进过的光芒前方就是水中。视野的一角，看的见闪耀着的阳光，以及摇曳着很漂亮的水面。
只是，没有丝毫没有从容到可以去欣赏。已经没办法正常地呼吸，因为突然呛到了的关系将大量的氧气都吐出来了。意识已经来到红色警戒状态。不能在被召唤的当下就被淹死。
拚命在挣扎的同时打算要往水面浮起来的光辉，视觉渐渐地在变暗下来。就快要失去意识了。
就在施考已经变得相当困难的时候，忽然，水面就起了骚动。
虽然意识蒙胧，但勉勉强强知道有人跳下来了。
照射下来的光芒，就打在那个人物身上。
长长的白色头发，巧克力色的皮肤。在意志坚定的锐利眼框里，有着翡翠色的瞳孔。年纪要比自己还要年长一点吧。穿着一件露出度很高能体现出出众身材的衣服，身上布满着不可思议的纹路。
（好漂亮⋯⋯）
手脚已经不能动的光辉，只是呆然地这麽觉得。
随即，那名女性将光辉抓住後，就以很快的速度上升到水面。一瞬间就冲出来了。
「嘎噗，咳哈，咳咳」
「你没事吧？振作一点！来，吐出来！」
被丰满的胸部抱住的同时，救了光辉的女性如与外表相反满口的男性语气。
「咳呼，谢，谢谢你。帮大忙了⋯⋯」
「不客气。没想到，居然会出现在泉水的底部。稍微迟了。抱歉」
面对一边痛苦地在咳嗽一边在道谢的光辉，白发褐色肌肤的女性，那双锐利的眼睛稍微和悦一点了。
从那句话来看，看来是有掌握光辉会出现在这里，不过，可以窥见的是居然会出现在水底是意料之外的情况。
换言之，被召唤前落下来的声音，和她的声音是全然不同的。
（肯定是被召唤了，但是⋯⋯⋯这个人好像不是召唤者）
思考能力恢复过来的光辉对这件事是这麽认为时，耳朵就听见多到不可数跳入水中的声音了。
仔细看，是复数的男女「陛下，您没事吧！」，或是「这种事情请交给我们！」，或「突然就跳进去，是在想什麽啊！」等怒吼声正响彻开来。
「一刻的犹豫都不能有。没办法的事吧？话说回来，快点将他拉上岸吧」
「啊啊，真是的。回去之後在说教！来，勇者大人。请抓住我」
看来，救了光辉的女性是陛下──也就是说，是某个国家的女王大人。对女王亲自跳下来营救这件事感到恐慌的同时，就被来帮忙的一名体格很好像是骁勇善战的的战士模样的初老男性给抓住了。
仔细看看四周之後，众人都样都是褐色的皮肤。但是白发就只有女王大人而已。
被拉上岸的光辉不由得就一屁股坐了下来。在那样的光辉的前方严肃地站立着的女王大人，不在意身上还在滴水，就投以强而有力的目光开口了。
「那麽，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总而言之，就先来做自我介绍吧。我叫莫亚娜。莫亚娜・迪・席尔特・辛克雷亚。是辛克雷亚王国的女王哦」
像是部下的人们，都显露出「女王是在搞什麽啊」地伤透脑筋的表情。
完全无视他们的莫亚娜，表情变得有些困惑了。
「我想虽然口气比较自大一点，不过，在立场上，不需要太过拘谨。在意的话，我会尽量用比较有礼貌一点的口吻⋯⋯」
「啊，不会，那样子没问题」
光辉立刻那麽说之後，莫亚娜像是安心似的整个肩膀就放松下来了。
然後，
「是吗。真是帮大忙了。那麽重新来过，欢迎来到辛克雷亚王国。『一切生命之母』『伟大恩惠的意志』──弗尔提娜的使者哟。您的存在，希望能成为我们的救赎。请多多指教哦」
这麽说，便悄悄地将手伸出来了。
虽然是一只女性的手，但仔细看手掌上有许多握剑所造成的茧。就连皮肤也一样，到处都有小伤口。她是战斗者。女王亲自战斗是很平常的事情呢，还是有必须要会使她变成那样的情况呢呢⋯⋯
既然被召唤了，会被要求拯救，就是有着相应的麻烦事吧。
嘛，既然如此，姑且，就先听看看吧。
「那位神大人，真的没问题吧？」
不至於，会将人当成玩具在取乐且是最後关卡的首领吧？　当光辉这麽一问，
「嗯嗯？？」
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却只是让女王大人感到混乱了。


◎040　黄金周特别後日谈　月的日记①
──◯月×日。晴天。
明天就是黄金周第一天，大家准备去露营，而且好像还准备烤肉。
听了感觉就像是在外面把肉烤熟然後吃掉的活动。
⋯⋯完全不明白那种事情到底有什麽有趣的，明明之前旅行的途中一直都做过这种事情的。
但是，仅仅是大家一起出门就让人觉得很开心了，或者说，可能有我不知道的享受方法呢。
好吧！露营哟，烤肉哟，尽管来吧，到底几斤几两就让我来确认吧！
顺便说一下，烤肉的成员有南云一家另外加上香织、雫、爱子（莉莉因为工作怎麽样都没来成）、香织和雫的家人好像也在里面。
原来如此，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正妻的力量吧。
好吧！家人哟，香织哟，尽管来吧，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麽叫真正的正妻之力吧！
好了，明天好像会很忙，因为难得，所以就用现实时间记录日记吧，想着要不要早些开发出念写式自动记录模式的魔法呢。
⋯⋯⋯
完成了！真不愧、是我呢。但是，因为是念写累的，所以完全是实时记录的样子。想着有些担心露营时纸张不够用所以提前新买了。然後，也没打算在发动魔法是逐一记下每件事，如果印象比较深刻的话恐怕就会记下来。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我爱始。
那个暂且不提，因为最近天气慢慢回暖，始穿的越来越少我很中意。
我是月，我是想看的东西从不偷看，只会堂堂正正凝视的女人！
始，ハスハス（兴奋时的呼吸声）スリスリ（猫的爱情表现，可以理解为月想让始抚摸她）呼～～～
──◯月×日。晴天。
⋯⋯糟了。明明特意反复读了的，稍微露出了一些个人感情。不得不注意一下，日记里面的始变成了不得了的东西呢
那麽，今天露营天气晴朗，气温适宜，是能够外出度过非常舒适一天的日子。本来的话，就算下雨，也能够操纵天气变晴所以没问题。
胆敢妨碍始的计划的雨云啥的，我会让它们烟消云散的⋯⋯哼哼
嗯嗯，刚刚好像说漏了什麽，姑且，我有写日记这件事还是保密的，不会在露营中拿出来的。如果写了什麽奇怪的东西进去，回去之後必须消除掉⋯⋯
念写记录的文字，能不能轻易消除掉啊？
⋯⋯⋯先不管这，之後再考虑吧。
露营地，是离家三小时车程的某个森林中，山脉绵延，近有川流。也就是所谓的（一般人不知道的）好地方，作为露营地好像也不可能有完整的设备。感觉就只是一个给露营提供适当开阔地方的森林之中。
我认为没有任何整备但却自然感觉良好的地方很奇怪。
地面上的人们？就是几组家人凑在一起，加上星星点点的年轻男女的团体，就算是在黄金周里，也没有杂乱无章。这一点感觉就可以安心度过这一天了。
虽然这个地方貌似是始用罗针盘找到的⋯⋯
Googjob，始，我爱你。
在到达露营地之後过一会儿。香织和雫家的人最後也来了。虽说在目的地集合不由得让人有些担心，但还是安全到达了呢。
雫家来的是一辆黑色三厢车（一般为面包车，客货两用）
⋯⋯感觉就像，电影里看到的谍报机关在现场据点用的车。
香织家的因为是一辆普通的车也没看到什麽异样。
雫和香织下来了。两人笑得很开心。
⋯⋯然後就像对香织恶作剧了一样，那个笑容扭曲了，鼓起脸生气的香织真有趣好开心──咳咳、咳咳，好像说漏了什麽⋯⋯
恩恩。
香织的爸爸抱着很强敌意的表情看着始，就好象刚刚蹦出了【Fight！】字幕的样子。（里乃：Pk游戏里会蹦出的弹幕）
哦吼？始突然挥挥手，是对着香织的爸爸吗？
哦吼？一根小型铁棒突然刺向始的脚下，好像是棒状手里剑类似的东西。
始的视线看向雫的爸爸和爷爷，就在刚刚。即使只是看到一点，在他们袖子里藏了什麽。
啊，雫的爸爸和爷爷，被雫敲了。
啊，香织的爸爸，怯弱地跪在香织的般若面前。
啊，义父大人不知为什麽燃起对抗心正在紧抱着始。
啊，关节を决められてる（里乃：没看懂，我感觉是决定胜负了。）
嗯哼，感觉这热闹的开始会变得很不得了啊。
好了，虽说不是初次见面，姑且，得去让两家见识见识我的五十三万正妻力。要是小看了老婆们的世界可就完蛋了呢。小样！（原文是てやんでぃべらぼぅめぇ，我就这样翻了）
大家确保了露营要用的道具之後，虽说地表民类的年轻组们的视线偷偷飞过来了，但这种事早就习惯了所以无所谓。如果敢搭讪的话就丢到河里流走。
地表民家人们也投来热情的视线，是个和缪同年的男生，很喜欢缪的样子。
哦？缪笑着向他招了招手，男生脸红了！男生也向缪挥了挥手！但是，那个时候缪的视线已经转向始爸爸那边了！男生扑街了！
这个年龄就开始玩弄异性⋯⋯⋯
缪，真是个可怕的孩子！
那个暂且不提，始爸爸的手在自己大腿附近徘徊着。今天多纳桑休息了哟，然後始爸爸只好把视线从男生身上移开⋯⋯⋯
男生的精神状态在让人担忧的情况下，把简易帐篷张开，草草解决了饭。
包含了每日的感谢在内，妈妈组和爸爸组开始休息了。烤肉什麽的，明明只是把野菜切一切这种程度的东西的⋯⋯
始和义父大人依旧在不退让的情况下，坚持在露营时没有咖喱是不行的。
然後，我好像也不能在料理中加入进去的样子⋯⋯
为啥？完全搞不懂。难道以为我会做什麽吗？
诶？在一旁等着也不行？特别是锅类料理在没注意时掺什麽奇怪的东西进去？
⋯⋯⋯很想表达出我这无比遗憾的心情。
确实，旅行中也没有很了解料理啥的，虽然也可能就那麽稍稍有一点点点点⋯⋯浪费过希雅的料理的时候。
但是，那也是过去的事了。我是月，总是能够进步的女人，就算是现在，料理啥的也能够普通地──
诶？确实是普通的料理没有问题？但是，锅类料理不行？絶对不行？摸着自己的良心想想吧？
⋯⋯⋯确实，之前也做过能痛击灵魂的锅类料理，甚至能够听到食材发出的「来吧，杀了我吧」控诉声。
但！但是！那是因为──
啊，好吧，对不起，没啥⋯⋯
所以希雅啊，不要用那失去光泽的目光看我呀！明明还笑得那麽可爱，瞳孔也不要再收缩了，求求你了！！！
⋯⋯呼嗯～
既然不能在料理中加入进去，那该做什麽呢⋯⋯
妈妈组貌似正在早早做酒会的准备，要不加进去吧⋯⋯
不过，有点不敢加入到不知为何集体出动安慰正在哭泣的香织爸爸的爸爸组们中去⋯⋯
耳边清楚听到【我家女儿呢，我家女儿呢，最近对我好冷淡的⋯⋯】这样揪心的话。雫爸爸和雫爷爷也不停点头同意。义父大人一边说着【嘛，别太在意！】地拍着他的肩一边用完全感觉不到安慰的感觉来安慰着他。
啊，香织爸爸扑向义父大人，啊，义父大人避开了，而且不经意地把雫爸爸和雫爷爷当作护盾，以二人为中心开始了你追我赶。
就像小孩一样呢⋯⋯
恩～果然，还是不要加入到大人组的圈子里吧。
百无聊赖呢。
做啥好呢？
哦吼，在行李里发现了大相机。
⋯⋯⋯
嗯～？试试写真系怎麽样？打印出来贴在日记上，做成绘本日记怎麽样？
⋯⋯
感觉不错。
今天开始我就是偷拍狂月了。
说起来，不知何时看不到始和希雅还有缪的身影，到哪去了？
气息在⋯⋯
希雅在近处的河里，始在山上，缪在上流？
本来以为会在一起的全员结果跑散了，真是一群自由人呢。
姑且，先追上缪看看吧，虽说缪带着最低限度的装备，而且这附近的山和河也不会发生什麽事，但一个人还是有点担心呢。
⋯⋯
⋯⋯
⋯⋯
发现缪了，但是，不管怎麽看都很奇怪啊，虽说一直沿着河流上流方向前进着，有时还侧着头，在倾听什麽的样子。
在做什麽呢？有点在意，不留声息偷偷跟上去看看吧。
⋯⋯话虽如此，越往上流走脚下越感到不安定，只要缪踏出步伐跨度就特别大。
而且，明明是只有溪流这类的地方，却用在平地上跑动的速度在岩石上咚咚地跳动着。
好像发动了强化身体能力的生成魔法⋯⋯
话虽如此身体能力很不错啊，落脚地也选的不错，干得不错。
回去之後要好好表扬一下她。
在这就先把可爱的缪的身姿好好拍下来！加把劲！
⋯⋯
⋯⋯
恩～～～差不多要回到露营地了，好像来到相当远的上流处了，周围树木都长的很茂盛。
本以为有什麽特别想来的地方才过来的⋯⋯真的是，为什麽最後要到这麽远上流处啊？
⋯⋯哦吼？缪的脚步停下来了。
东张西望了一下，然後在河边蹲下，歪着头⋯⋯
有什麽要出来了！？从河里蹦出一只全身覆盖鳞片的孩子样的生物！？
那是什麽？UMA？（不明生物）
缪也许有危险，这里用【天在】的转移把缪──
嗯？好像氛围很友好，啊，她们握手了，互相挥了挥手，UMA在河中消失了。
缪很高兴地回去了。
好像，感觉看到了不该看见的东西了。虽始说过【缪啊，要做的话即使很奇怪但是很容易就和别人相处好所以不必太在意啊】，原来如此，也许就是这麽回事吧。
姑且，先开始藏起来让缪过去，之後再跟上去。看来现在，已经要回到露营地了。
稍微有点安心了，这之後，要是到山的深处与更加奇怪的生物加深交流的话，多少也就没必要这样监视缪了。
话说如此，【スイコのス～酱】到底是。（里乃：スイコ是什麽⋯⋯）
回到露营地，在附近的河边希雅在打鱼，不是钓，是打。
缪很开心的跑过去。看来，希雅是在用稍大的鱼鈎以弹指的方式弹出去来击打河中的鱼，然後就这样拉起钓丝来捕鱼的样子。想钓够烤肉用的鱼。
希雅旁边的水桶，装满了被弹到头的鱼。周边到处散落着鱼血。
下游处男生和他爸爸好像在钓鱼，不知为何害怕地脸色都青了。看上去就像目击了非常凄惨的现场一样，也许是因为下游处流来了许多红色的液体吧。
一边听着希雅教的方法，缪也开始鱼鈎弹射的练习，现场变得更加凄惨了，对面的男生和他父亲完全没能钓到鱼。
⋯⋯之後，分给他们一些吧。
姑且，拍下在红色现场很开心地弹指的希雅和缪吧！（施虐现场）
恩，超级，可爱。
回到帐篷的地方，义父大人和香织爸爸一边号哭着一边相互拥抱着，看着那，雫爸爸也感动地流下了眼泪，雫爷爷也很感动的样子深深低着头。
到底，发生了什麽⋯⋯
妈妈组那边的话⋯⋯兴致正高涨，香织妈妈直接对着瓶嘴喝下一升日本酒，雫妈妈也直接灌下一瓶威士忌，义母大人面前也躺着成山的瓶罐⋯⋯
话虽如此，义母大人⋯⋯何等大姐头一样的人啊，支起一条腿坐着的动作，嘴边叼着叶子的样子超狂野！超帅气！下次，也模仿看看吧！
嗯嗯？从哪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是大学生的人们从远处看向一边，好像因此乱哄哄的。
视线看向那边，原来如此⋯⋯
香织把蔬菜投出去，然後雫在空中把菜都切飞，接着，完美飞到蕾蜜雅的盘子里。顺带一提，蕾蜜雅一边还单手在咖喱的锅里咕噜咕噜搅拌着。
为何，要做这样的杂技？虽然不是很懂但好像很开心的所以就够了，咔嚓！（快门的声音）
我想恐怕，一定是打算这样发出声音然後让靠近的男人们萎缩後退，一边做着烤肉的准备一边想着牵制的方法吧。
帐篷旁边，缇奥和爱子好像偷偷摸摸做着什麽的样子。
原来如此，在弄吊床啊。
是那种绑在树上的吊床，缇奥确认好吊床紧紧固定好後，很开心地擦了擦汗。
哦？马上，就想用用看的样子。
爱子一般压着吊床缇奥一边坐上去⋯⋯
⋯⋯没能撑住缇奥的体重，绳子断了。
缇奥愣了一下，就这样屁股着地。咔嚓。
爱子一边静静思考着，也许是绳子太旧了！虽说这样说着⋯⋯缇奥哭着看着自己的屁股⋯⋯怎麽看，不是因为屁股着地太痛了，而是无法接受绳子无法承受自己体重这个事实的样子。
缇奥三角坐着把脸埋在爱子膝盖里。
爱子一边拚命安慰着缇奥，一边来回到处东张西望，好像发现了什麽似的小步小步跑过去。
似乎是看中了缠在书上的常青藤，手伸向藤，四周确认了一下⋯⋯⋯哦哦！？常青藤扭咯扭咯伸展开了，用农作师的力量，把常青藤伸展开，然後让它长更粗的样子。
拿着它强化了吊床，再加上缠在树上。而且，还用魔法把常青藤和树一起同化彻底增加了强度。
最後用温柔的声音帮助唤醒将自己关在殻内的缇奥，垂头丧气的缇奥轻轻点了点头。
慢慢地，慢慢地，缇奥正在爬上吊床，不知为何，我也开始为她捏把汗。
加，加油！缇奥！是你的话能乘上去的！一定能够乘上吊床！
啊，缇奥手滑了！缇奥脸趴在吊床上乘上去了！
常青藤的话⋯⋯
哦哦！！没断！完美地承受住缇奥！爱子很得意的样子！
但是⋯⋯
缇奥就这样趴着，超像虾弓式的状态，虽然在挣扎这，想翻过身面朝上，结果并不顺利⋯⋯
啊，放弃了。吊床上，缇奥就这样趴着不动了，虽说非常像虾弓式的状态，不辛苦吗？
爱子从得意的表情慢慢变为很微妙的表情，爱子试着慢慢压着吊床，把虾弓式的缇奥卟啷卟啷像荡秋千一样的摇动着。
⋯⋯恩，就这样慢悠悠的摇吧。
嗯？始的气息靠过来了，为何，虽然不是很明白为什麽要进到山中去，好像目的无事完成了的样子。
但是，怎麽回事？始的旁边还有一种气息。
紧盯着始回来的方向⋯⋯
没错，大家看见始和「那个」出现了，露营处陷入了慌乱。
始旁边的是，一只眼睛上有三个伤口、双眼露出凶猛的样子的熊先生，好像很像森林的主人。
始曰【森林中碰到熊先生，因为他很自大地攻击过来所以我以腹击一击制胜，这让他很敬佩】的样子。
原来如此，完全不懂，看来周围多少有些危险，慎重起见，才进山确认去了⋯⋯
女儿和UMA交流，父亲收森林之主样子的熊为舍弟。
何等相似的父女，
我，觉得很危险！这样说着时，缪抬头看向低头看着双眼熊先生的肚子，刚从鱼击回来的缪眼神闪闪地爬上熊肚子上。
看见缪那样做我们以外的一般人，发出更加悲鸣的声音。
爸爸组很敬佩的样子，妈妈组咯咯笑着。
缪一边爬上肚子上，希雅不知为何和双眼的熊先生间散发火花。
雫和香织眼神发光地抚摸着熊，蕾蜜雅在一边【啊拉啊拉，呵呵呵】一边搅拌着咖喱。
爱子则一边静静摇着吊床，缇奥还是保持着虾弓式的样子。
始一边说着【差不多开始烤肉】一边不知瞟了一下熊先生。
熊先生吓了一跳！！颤抖起来。
⋯⋯⋯露营地陷入混乱。
嗯～由我来对付从其他露营来的人，姑且先
咔嚓。
黄金周最初的回忆，相当不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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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泉水，以及将它包围起来的森林。只听得见树叶在磨擦的声音。
带来寂静的是光辉的提问。在泉水的边缘四肢趴在地上的同时在咳个不停的光辉前方，有着浮现出困惑表情来的莫亚娜女王。
突然，自己所非常敬爱的存在的理智被怀疑了。一般来说会是令人忍受不了也不奇怪相当没礼貌的提问吧。
实际上，随侍在女王四周的人们──战士模样的男女就有六人，不像是战士不习惯的男女有二人。和其他人们所穿的服装不同，让人有种彷佛是侍女所穿的服装的女性有一人──然而，总觉得气氛开始变得不是很愉快了。
不过，谁都没有去苛责光辉那没有礼貌的发言，看不出是『狂热者』这种感觉。那是健全的信仰心呢，还是说在女王面前不敢造次这种理由就不得而知了。
光辉看着周遭的气氛，和就这麽将手伸出来在困惑的莫亚娜，就赶紧对拙劣的发言开口道歉了。
「很、很抱歉，这麽唐突。正好对神大人的存在有心理创伤⋯⋯」
「神、神大神造成的心理创伤？或者说，是见过那种存在吗？」
在光辉的话语中牵扯上关於被称为是神的超常存在的事，使莫亚娜她们露出感到惊叹的表情了。眼前的青年，也曾被和弗尔提娜相异的伟大存在所选中。
但是，却因光辉接下来的话而无言了。
「⋯⋯是的。是附身在熟人的状态下。只是将人当成是游戏里的棋子，引发战争、洗脑，厌烦的话会派遣使徒将人类全都杀光的神大人」
「那，不是神大人。絶对是，某种邪恶吧」
女王大人华丽地吐槽了。语气改变了。或许，这一位会很不一样也不一定。
光辉苦笑起来「或许吧」地在说着的同时，就握住莫亚娜的手了。
「那个。好像是叫做，弗尔提娜，大人？我想我是被这位召唤来的，不过，到底是为什麽⋯⋯⋯总之，只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确认一下」
从被光辉的手紧紧地握住开始，就感受到和自己同样是战斗者的力度的莫亚娜就咳嗽了一声了。被打乱的精神和语气都恢复过来了吧。
然後就像是感到有些困扰一样垂下眉头後，
「对不起。老实说，我们也很困惑。没有很清楚地听见弗尔提娜大人的声音，像你这样从不同世界到访的人，简直就是神话」
「也就是说⋯⋯」
「啊啊。如你所想的那样，你所说的『原来的地方』如果肯定是异世界的话，我们是没有能够回去的办法。或者说，你真的是从异世界来的吗？」
「嗯那个，我想是那样没错⋯⋯」
光辉，试着说出王国和帝国的名称却都没有反应。亦或是，在托达斯中的其他未知大陆⋯⋯这种可能性也无法否定，但既然莫亚娜他们没有召还之力，最终就只能去和叫做弗尔提娜大人的人接触，靠实力去寻找回归的方法了。
（或者说，那家伙会来接我吗？被雫她们拜托会露出感到麻烦的表情然後就突然现身到来的样子）
脑海里浮现出来的『那家伙』──对阿一露出了苦笑。不论是穿越世界的方法，找到光辉的方法，对尽在手中的他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吧。
面对光辉的样子，从受到打击的状态下只能以笑着的状态被逼入到困境里吧，使莫亚娜她们都露出感到担心的表情了。
对上总觉得能看透人的优点的莫亚娜她们，光辉稍微感到安心的同时，就露出我没事的微笑。
「抱歉。说起来，还没做自我介绍。我，叫天之河光辉──只是一名剑士」
「剑士⋯⋯」
是没有自称是勇者吧，使得莫亚娜她们又再次露出困惑着表情了。但是，在将困惑转变成问题说出来之前，光辉就站起来重新再说一次了。
「这里是异世界，又或是原来的世界中的未知之地，回不去帰也是没办法的事。配合我被叫过来的理由，各种各样的事可以请教一下吗？　女王陛下」
「啊，啊啊。这样啊。似乎真的是被突然被丢在泉水哩，我会尽我所能做说明的哦。再者，衣食住方面就不用担心。我即使如此也是个女王。要招待一名客人，是没问题的」
重新打起精神来的莫亚娜，开玩笑地那麽说着就眨了眨眼睛了。在场上的气氛稍微和缓下来之下，像是侍者们的人们也微微地在微笑了。
「另外，称呼我莫亚娜也没关系。因为你是弗尔提娜大人所托付的客人。在立场上我想可以说是和我同位阶或是在我之上。所以，不用那麽拘谨也可以的喔？」
「啊～，说的也是呢。因为也是有对外方面吧⋯⋯，请让我称呼你莫亚娜大人。用字遣词⋯⋯姑且，就这样子请多多指教」
「唔，这样啊⋯⋯」
莫亚娜感到有点可惜似的垂下了肩膀。莫亚娜说不用那麽毕恭毕敬时虽然使侍者们的表情看起来很头痛，但对光辉的话却是显露出很感谢的表情，使光辉对自己能正确应对感到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位女王大人。是一位很惯於处在会产生出伤痕来的战场，人品上才相当不居小节的样子。
「那麽，就让我称呼你光辉。可以吧？」
「嗯，当然了」
「嗯。那麽光辉。这一代稍微有点安全上的问题，可以的话我想尽快移动。赶一点应该日落前就能到达王都」
面对没有异议而点头同意的光辉，莫亚娜也「很好」地点了点头。然後，便将视线移向，一旁类似仕女的女性那边去了。
「阿妮尔。我不想总是一身湿答答的。拜托你了」
「是的，陛下。⋯⋯祈愿。阳光和风的恩宠──『抱拥之风』」
被叫做阿妮尔的女性，外表大约二十歳左右，是名有着稍微稳重氛围的女性。倒吊眼角也好，回答的声音很柔和也好，都对那种氛围起了加分的作用。
和其他侍者们不同没有携带武器，取而代之背着一个很大的背包，还有几个肩背式的背包。
不论是莫亚娜，或是侍者们，基本上似乎都是穿以白色为基调的紧身裤衣服上会装配防具，不过，只有阿妮尔取代掉防具穿着一件类似围裙的东西。那就是使光辉会抱持着仕女的印象的原因了。
那位阿妮尔小声地嘟哝後，随即，他的右手手背上一部分的纹路就隐约地在闪烁了。
「这是⋯⋯」
光辉有点惊讶地在俯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衣服受到一股温暖的风在摇曳着。皮肤感受到风的触感时，看来好像是以身体为中心形成暖风的漩涡的样子。莫亚娜，与刚才跳进水里的侍者们似乎也都一样。
「呼嗯，关於恩惠术不需要说明了吧。这是去祈求自然中所寄宿的力量──恩恵力，或是献上祈祷，来借助那份力量」
万物，以及所有的自然都是有力量的。莫亚娜她们称呼它为恩惠力，向它祈愿或誓愿而活用的法术就称为恩惠术。
身上的纹路，用文字来表达那祈愿或誓愿，所以可以省略发动的步骤。
所谓弗尔提娜，就是那种自然之力的集合体，被认为是具有意识的存在。偶尔，会像神话一样，能感受到『伟大恩惠的意志』，或是出现能听见祂的话语的人。
其存在，并没有明确地被确认道，那种存在，被认为是很笼统的吧。
在从古至今的传授下，不只弗尔提娜，对所有生命表示感谢的同时对生存的价值观变根深蒂固下来了。
因此，人们对弗尔提娜的看法是，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重视自然且应该是重视环境生态的价值观吧。
在衣服晾当之前，在听那方面的事情的光辉，
（原来如此。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敬意意⋯⋯或是献上感谢，这种感觉吧⋯⋯）
就这样，更加确信莫亚娜她们并不是狂热者。不过，光辉还没有解除对莫亚娜她们的警戒心。就连用字遣词，或对莫亚娜的竞争都是如此在表露着。
衣服完全晾乾之後，恩恵的说明大致上也结束，使莫亚娜便拉开嗓门发出声音了。
「那麽，我们出发吧。应该要对光辉说的事，就让我在路上来说吧。史宾瑟，就拜托你领头罗」
「了解，陛下」
刚才，从泉水里拉上岸将光辉拉上岸的初老战士好像就叫史宾瑟。是在场的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不过，没有白头发的黑短发，给人还很年轻的印象。不过，透过装备就能明白有着锻链出来的肉体，眼底深处看得出隐藏着战斗者的敏锐，给人一种絶对不能去轻视的份量感。
据说，或者应该说，是除了阿妮尔以外应该是辛克雷亚王国最精锐的战士们，好像就是莫亚娜的近卫。史宾瑟就是近卫部队的队长。
在史宾瑟带头前导下在茂密的森林中前进。湿度和气温都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透过叶缝所形成光柱则很漂亮。是个绿意盎然的世界啊使光辉感到心情很舒畅而眯起了眼睛。
以光辉和莫亚娜为中心，四周备被战士们围起来在前进时，光辉向莫亚娜攀谈了。
「自然真是丰富呢。刚才的泉水也是一样，明明相当深，却是清澈到能看见底部。这也是，托弗尔提娜大人，不，是托充满整个世界的恩惠之力的福吧」
「⋯⋯是啊」
不知为何，莫亚娜就露出很复杂的表情。是脱口说出什麽奇怪的事情吗，使光辉的内心感到焦躁在眺望着四周。然後，以史宾瑟和阿妮尔为首，其他的战士达也都露出微妙的表情来了。
接着，面对是说错了什麽话了呢在焦急并让头在张望的光辉，使莫亚娜浮现出苦笑了。
「没事，抱歉。光辉没有说什麽奇怪的话。只是，我想就对今後的事先说明好了⋯⋯这样的自然丰富的地方，是占少数」
「诶？」
在感到困惑的光辉，使莫亚娜的苦笑加深起来的同时就开始说明了。
「这片森林的外面，是一片无垠的砂漠。是这里比较特别哦」
「沙、砂漠？」
「啊啊。因为世界不断在失去恩恵力。是《黑暗者》们造成的」
《黑暗者》──对莫亚娜来说，好像是会放出瘴气异形种族用来抵销恩恵力的力量。就托达斯的方式来说就是指魔物吧。因为时常笼罩在如黑雾般的瘴气之中，好像才被那麽称呼的。
他们光活着就会消耗《恩恵力》，会从万物身上夺走生命力。正是，不仅是人类更对自然来说的天敌。
「他们是什麽人，从哪里出现的都不知道。但是，对了，就我们的历史吧？地如果这样去询问的话，应该会『与黑暗者的战斗』来回答吧。如此一来，就从很久之前开始就在战斗了」
在莫亚娜望向远处的眼睛哩，似乎有什麽言语所无法表达寄宿着很沉重的东西。光辉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在倾听。
「许多自然，都失去恩恵力了。那些家伙是以恩恵力为粮食，和以前相比从自然的搾取会比较自重。要是世界的一切都失去恩惠力的话，那些家伙也会活不下去吧。只是，即使变成如此还是有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去饲养人类。与一根树木、一只动物相比，一名人类所保有的恩恵力在容量上就有不同了。因此，《黑暗者》们很喜欢吃人类。
托恩恵力的福，这个世界的动植物长得很快，很坚毅。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的食慾还要大上更多。另外，战斗会消耗掉许多恩恵力，或是被吃掉。如果估计恢复不了而不断在失去恩惠力的话，那个地方会变得。只会变成，全然是砂的世界。
需求与供给不平衡，为了不枯竭所要做的调整，就是经常得不到饱足感。
所以，就算动植物都吃光也不是问题，将人类当成家畜来养就好了。
「是赌上生存和尊严的战斗。伟大的先人们，创造出能够对抗瘴气的法术，钻研恩恵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延续下来。⋯⋯只是，那说不定已经来到极限了吧」
光辉捕捉到，莫亚娜的眼神茫然了。映入在自己的眼睛里所寄宿着的东西──看见它时，使光辉屏息了起来。
「这个世界、伟大的自然、弗尔提娜大人──所以，才会召唤你来的吧？」
希望，并没有在那里。就连期待，也没有了。或者是，悔恨，以及对自己的失望。
理应是世界的意志恩恵力的化身──是弗尔提娜的判断。这个世界，已经是人类抵抗不了的了。在走到那个地步之前，世界就会被逼入困境了。
事实上，辛克雷亚王国的周边没有其他的国家。一切都是王国的属地，只有领主而已。过去自称是帝国或联合国、圣国的国家全部都已经灭亡了。就算翻阅过山峰，或是横越海洋到前方的大陆都还有在抵抗着的国家，但是他们能维持到什麽时候呢。
你们已经没救了，这样被认为也没办法⋯⋯
即便表情已经没有阴沉，那双眼睛却比任何的雄辩还要能够诉说莫亚娜的心情。光辉，彷佛看见眼前的女王大人，正在哭笑不得。
──放心。让我来拯救这个世界！
如果，什麽都不用去考虑，在说出那种话来之後，接着说话的人一定会是莫亚娜。因为那种性格的关系，会快活地笑着的同时「那就拜托了！」地这麽说出来了吧。和刚才一样眼底深处就快要哭出来，在对自己感到失望，并且在伤自己的心。
是在想，没有说出来就好了。但是，那又该说什麽才好？
还没有结束？应该有能做的事？
弗尔提娜大人没有失望？
我被召唤是偶然吧？
搞不懂。
对光辉来说，已经搞不清楚，哪句话才是正确的了。
随着以上使然，不敢去看莫亚娜的眼睛，光辉把视线移开来了。莫亚娜也同样，装作什麽事都没有一样将视线移往前方，打算继续讲关於≪黑暗者≫的话题。
而，就在那个瞬间，光辉忽然就抬起脸来停下脚步了。
「嗯？光辉，你怎麽了？身体应该──」
「⋯⋯那个，那个方向有为数众多的气息。用相当快的速度在朝这边过来，是您的同伴的可能性？」
「唔。所有人，进入战斗状态！九点钟方向！」
顺着光辉的确认，莫亚娜立刻就拉开嗓门了。无一例外，并且一瞬间的迟疑都没有便照指示着的方向摆出阵形。没有困惑，就连去确认也没有。
一丝不乱的行动，宛如让人看见鸟类的集体行动一样。在莫亚娜就连在非常快速地下达指示的同时，最精鋭近卫部队也展现出十足的训练度。
「光辉！数量、距离你都知道吗？」
「唔、是！数量是⋯⋯十六。距离八十米──距离接触敌人还有十秒！推断是大型的四足动物！」
一瞬间，光辉就透过距离单位公尺的感觉，重新说出接触敌人的时间。
莫亚娜大大地睁大双眼了。藉由从光辉那边取得的情报，会这在这边遭遇到的存在心里就有底了。
但是，令人惊讶的理由并不是那个迫近而来的存在。而是对其存在的移动速度和接触时间来判断的情况，对光辉的感知范围之广感到惊讶了。
只是，动摇就只在刹那之间。
「听到了吧！推测，是黑狼种！会用首次攻击来冲散阵形哦！涅森、莉琳，去挫挫前锋！」
「『了解』」
史宾瑟他们，六名战士将剑拔出来了。是一种如同新月刀般弯角很大的单刃剑。剑幅很宽，光是这样就能归类到大剑的范畴内了。
被叫做涅森三十歳前後的男性，和被叫做莉琳十几歳左右的女性，就在他们的後方拱起手来在献上祈祷。是後卫特化的术师吧。他们的祈祷在被往世界施放过去下，脸颊和脖子看的见的一部分纹路就闪耀起来了。
未知世界的魔物正要到来。在紧张感下流出冷汗的同时，光辉也同样将挂在腰上的圣剑拔出来了。在反射树荫照下来的阳光而发出光芒的圣剑，有着不由得任谁都想要吐出叹息般的壮丽。
不由得，用想要说出来的样子使莫亚娜和阿妮尔再次在看着。
紧接着，
猛烈的杀气和黑色的烟雾，就如同疾风般往森林深处迫近过来了。
「──≪大地隆起≫」
「──≪狂风击碎≫」
同时传来术者的祈祷。涅森的脸颊到脖子所遍布的纹路在闪耀，像是在配合那象形文字一样前方的大地就隆起了。它应该可以称做是石墙的东西。厚度有三十公分，宽度有二米的石墙。
咻咚地，石墙上响彻起有什麽连续激烈撞上去的声音来了。
刹那，从莉琳的肩膀到脖子上的纹路都在闪耀着，应该可以说是超局部的下沉气流所形成的拍打之风就往石墙的方向炸裂开来了。
在响起咕吓这种生动的声音来时，就听见有小小的临终悲鸣倾诉出来了。
并且，涅森的声音回荡起来。
「祈祷。祈求崩落的土石，打碎──≪石砾散落≫」
一个人就粉碎了石墙，具有指向性如爆裂物一样，碎片就往前方被射击出去了。
後续冲过来的黑色烟雾──身长一米左右的黑狼，好几只被打到在翻跟斗。
见状，前卫的二名战士就冲出去了。
「『誓愿！以此身为剑──≪斗争之魂≫！』」
是提升身体能力的恩恵术。不只是祈祷，在亲自立下誓言下，体内就随着恩恵力强化起来。
跨出第一步用使地面塌陷下去的力道迫近过去的二名战士，一刀就将从石砾的冲击下总算站起来的二只黑狼给杀掉了。
以冲出来的二人为目标，更多的黑狼迫近而至，但牠们都遭到莉琳的风的妨碍。在黑狼重整态势之际，二名战士便巧妙地後退回到阵形里面来了。
黑狼恨恨地在发出呻吟声。像是在显示心里的焦躁一样，从身上更喷出一层，更为浓密的黑烟──瘴气。
这时，周围的草木像是失去力量一样，不是枯萎就是乾枯了。
「阵形别乱掉了哦。靠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明白了」
被称为黑狼种≪黑暗者≫，是擅长合作及扰乱站的种族，除一部分外攻击力本身是比较低的。固守阵形确实地将袭击而来的东西杀掉的同时，会用後卫的恩恵术加以狙击。那就是公式。
近卫队的队长史宾瑟，将眼睛眯的如鹰一样来的同时为了慎重起见以口头进行确认时，任谁都没也动摇还好好地点头回应了。
（⋯⋯外观果然是魔物啊。差别只有在有没有喷出瘴气吧？　虽然和四眼狼很相似，但却感受不到那种程度的压迫感。动作也看得十分清楚。剩下的，就是有没有固有魔法的能力了吧）
光辉冷静地在分析黑狼种的战力。看见那冷静的态度，使莫亚娜偷偷地叹了一口安心的气。
从光辉的手的触感、刚才的感知能力、最小限度确实的情报共享等，能推测出他具有相当多的战斗的经验，不过，即使如此在≪黑暗者≫的面前，还是会担心是否会惊慌起来。
而，就在这时，从采取包围的黑狼们的背後，动作迟钝且巨大的影子就现身了。
『嚯，果然女王离开国家这项情报是真的啊⋯⋯』
感受到空气微微地震动了。裹上的瘴气明显与打算进行包围的黑狼们不同，黑狼有着超过二米大小的体格。牠，以彷佛直接在脑海里响彻开来一样的声音说起话来了。
「诶？」
光辉吐露出一句感到愕然的声音。眼睛还大大地睁开来。
另一方面，莫亚娜她们并没有感到惊讶，总觉得露出了像是咬碎了苦虫一样表情在瞪着黑狼。看来，黑狼具有知性和语言好像很正常。
所谓≪黑暗者≫，不是没有理性的野兽吗。和魔物相同，是人类的天敌而非灾厄吧⋯⋯⋯
光辉在混乱时，莫亚娜扬起嘴角以无畏的表情回以言语。
「为了不被发现都撒下假情报了，打算只以极小数的人数迅速展开行动的啊。看来好像有优秀的监视耳目。但是，你真的觉得，只靠这点数量就能杀掉我们吗？」
『就做给你看吧。杀掉女王功绩，是不能让给其他群体。将你的头献给王，来提升我涅布拉之名！』
伴随嗡嗡嗡嗡嗡地物理性冲击波的远吠炸裂开来了。配合劈哩劈哩地传来的力量波动，自称是涅布拉的黑狼就喷出非常惊人的瘴气。
一瞬间被黑色的浓雾覆盖住的周遭一带的植物都渐渐地在枯萎。
当然，那股瘴气也将光辉他们都包覆起来。莫亚娜立刻就往光辉紧贴靠过去。不是在害怕。而是为了要守护光辉的身体。
万物的恩恵力──换言之如果暴露在能夺去生命的瘴气内，莫亚娜她们应该不可能会平安无事。但是，她们，看不出来有在忍受的样子。
「所有人，注意瘴石的许容残量喔！莉琳，在打散瘴气的同时，对涅布拉进行集中攻击！」
「了解！」
莫亚娜的指示在传达着。莫亚娜的手，无意识就伸向胸前的项链。在那里安装着一颗无色透明长约五、六公分圆柱形的宝石。那颗宝石──瘴石微微地开始混浊起来变成黑色。
「光辉，很抱歉。应该是先交给你。有带这颗瘴石。就能从瘴气守护我们」
所谓瘴石，即是如同魔物身上的魔石，是≪黑暗者≫们体内中的某个器官。因为花费十天的时间去除掉瘴气後加工後带在身上，所以在那颗瘴石许容范围内就能吸收瘴气，即使在瘴气之中能暂时不受影响可以正常活动。
莫亚娜将瘴石的项链戴在光辉的手腕上时，是与涅布拉率领着黑狼一齐袭击过来是同时。
史宾瑟率领的近卫部队在巩固阵形，不允许黑狼们突破。
对涅布拉也同样，在莉琳的牵制下无法采取巧妙的合作，就只能在阵形的外缘如扰乱般来回跑动而已。
趁那空隙，涅森的恩恵术，一头、又一头地，一点一点在确实减少黑狼的数量。
『啧。靠那点人数还真有一套。不愧是女王的精鋭部队』
涅布拉带着苦涩的声音在嘟哝了。
紧接着，像是做好觉悟一样发出咆哮後，就算被莉琳放出来的风刃斩开身体喷出血来却还是不顾一切在往前突进。
「来罗！压制下来就这麽杀了牠！」
『别小看人了』
与史宾瑟的指示同时，涅布拉进出咆哮了。接着，就在与涅布拉形成对峙的二名战士的脚下喷出瘴气的同时爆炸开来了。
「呜啊っ」
「什麽！？」
「达利欧、费德利！」
发出悲鸣和惊愕声音被吹出去的战士──是达利欧和费德利。达利欧在近卫部队之中也算是新手的缘故，和老手的费德利不同来不及立刻进行防御，无法采取受身就被摔在离有一段距离的地面上了。
二人所空出来的位子，立刻就由史宾瑟填补起来。面对涅布拉的凶恶之爪，便用其剑抵挡下来双脚使劲站住来抵销突进的势头。
「唔，你这家伙」
『碍事』
在涅布拉的侧面瘴气收束起来有了形体。那是三只巨大的爪子。
莉琳虽然放出≪狂风击碎≫，但以往上空喷发出去的瘴气来抵销的涅布拉，就这麽以史宾瑟为目标反覆地在挥扫着三只爪子。
其他的战士们以黑狼为对手就竭尽全力了。根本就支不开身。
「不会让你得逞的」
冲过来的是女王莫亚娜。像是在地上爬行一样从低空往涅布拉的怀里滑入过去，朝那身体醒目的地方挥出剑击。
在涅布拉立刻就缩起身体的情况下，瘴气的三支爪子的轨道也些微地偏离开来。史宾瑟立刻就就将身体往後一缩，勉强使防具的表面被留下划破的痕迹。
『啧。到底，用普通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啊』
如同在抱怨一样那麽说的涅布拉，就让瘴气之爪深入过来。史宾瑟挡下它，莫亚娜则是往涅布拉深入过去。
但是，那样的行动好像连涅布拉都预料到了。
「糟──」
『就先，将那个烦死人的术师啃食掉吧！』
越过莫亚娜的头顶，以自己创造出来的瘴气之爪作为立足点更往上跳去，涅布拉就往目标──确实在做牵制的莉琳扑过去了。
为了掩护莫亚娜在进行祈祷的莉琳，对一瞬间的不符规则的行动的反应慢了。在立刻扭动身体的同时试图要进行防御的祈祷，但怎样都不可能完全回避开来。
赔上一只手就好──在做出那样的觉悟的瞬间，
「──≪光絶≫」
灿烂又光亮的光之障壁就出现在莉琳的眼前。涅布拉的爪子，只发出叽叽叽令人不舒服的摩擦声後就被光之障壁给阻挡下来。
「什、什麽！？」
『怎麽回事！？』
莉琳的惊讶之声，和涅布拉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涅布拉在空中像是翻转一样翻过身後，就在真相不明的术法前方停下脚步了。然後，就在寻找始作俑者，让凶恶的兽眼环视起来。
一瞬间就找到特定目标了。
『你这小子，刚才到底做了什麽？』
在发出嘎噜噜这种带有警戒和杀意的呻吟声的同时，涅布拉那麽在询问了。
在视线前方的人，当然，
「光辉！」
莫亚娜的，注入着在惊愕之中守护住同伴的感谢呼唤响彻起来了。
但是，她的眼神，以及涅布拉那浸满杀意的兽眼，马上就诧异到眯细了起来。
能听见短促，连续的呼吸声。
毫无疑问，那是光辉的喘息。没有调整好呼吸。彷佛就像是上气不接下气一样。
这并不寻常，从表情来看就很明显了。
没错，不论是敌人或友方都感到诧异──
光辉的表情像是在恐惧甚麽一样，变得很苍白。
那只手握着圣剑的剑尖，微微地在颤抖，往下在垂落着。
涅布拉，对视线前方的人──并没有看待成是敌人。


◎042　光辉编　何谓勇者？
不明白。
他是敌人吗？真的没有对话的余地吗？
不晓得。
莫亚娜的话是不是真呢？真的对他们有大义吗？
搞不懂。
不是很清楚，斩杀有抑制的存在是正确的吗？
分不清楚。
既然前来袭击了就是敌人。是敌人就应该要打倒。这样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真的吗？
不知道。
自己的判断是不是真的是正确的？去相信的事物是确实的吗？会不会看漏了什麽了呢？　有没有从应该去看的事物身上移开视线呢？有没有看错呢？会不会都在考虑对自己有利的事呢？
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
『哈，胆小鬼』
一瞬间的迟疑，使思考空转了起来。像是看透一样的嘲笑声，让光辉忽然取回自我。
注意到时，凶爪已经迫近到眼前了。
「嗯！」
『唔』
即便出人意料之外，但累积起来的经验和最高的属性还是使身体动起来。以惊人的速度升起来的圣剑，将涅布拉的爪子往上方偏移开来了。
自己的攻击这麽容易就被架开来，使涅布拉吐露出感到惊愕的声音。没有预料到，居然会被铁青着表情喘着大气还害怕到让身体抖个不停的青年，展现出这样敏锐的反应出来。
但是，动摇只有在一瞬间。在穿身而过的瞬间，便挥动瘴气之爪。以自己的肉体取代遮蔽物，从死角在袭击光辉。
但是，鸣响起来的既不是临终的悲鸣，也不是活生生撕裂肉体的声音。
锵的一声，战场上就响起不像是金属相互摩擦所产生出来的清脆声音。是被从死角施放出去的瘴气之爪，被光辉的圣剑架开来所发出的声音。配合瘴气之爪的动向将轨道偏移开来而已。
『什麽』
这次涅布拉明显是动摇了。面对那样的他，腹部游走起一股冲击。
『咕噗！？』
在感受到的是一股内臓像是被搅拌了一样的冲击当下意识有远去了一瞬间。连颠倒过来的感觉都没有，被砸在地面上而使意识恢复过来的涅布拉，总算让视线往光辉那边移动过去了。
看那里抬起了一只脚的身影，终於理解到自己是被踢飞出去的。
很可怕的本事。不仅是针对首次攻击的反应速度，就连对从死角而来的攻击的感知能力、不是将所有攻击都抵挡下来而是精湛地卸除掉的技术，以及完美的反击。
但是，只是，
（怎麽搞的！？那个男人，到底是怎麽回事！？）
涅布拉比起害怕更感到困惑。虽然拥有可匹敌於善战的战士的惊人本事，但视线前方的青年还在用像是胆怯的眼神在看向涅布拉。
只是踢出一脚，就使涅布拉的防御力像纸糊的一样遭到突破，虽然陷入到没有办法马上站起来的状况下，但他到底在害怕什麽。
或是，只是演技涅布拉是有这麽推测过，但从光辉拚命在压抑什麽的模样来看，实在没办法那麽认为。
正因如此才不明白。或者说他是凌驾於宿敌的女王近卫的史宾瑟的战士，但却以应该有的状态不相匹配而无法理解。
（唔，眷属也已经没有了。那麽，就去做优先事项）
比起无法理解的新手，不如确实去放倒敌方让他们瓦解，或是即使会受伤都要去优先去对动摇起来的对手进行攻击。要不然，就实行撤退。
涅布拉的目光从光辉身上移开来对向莫亚娜了。
『呜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会使鼓膜震破掉的巨大咆哮。随即，涅布拉的身体就喷出不寻常的密度？量的瘴气。
彷佛使空间整个涂上一层黑色墨水一样放出的猛烈瘴气，对涅布拉来说也是相当危险的行为。因为等同於是放出庞大的生命力。
但是，外挂角色存在於战场上，能确实撤退会是最好的选择。像是在彰显那件事一样，涅布拉放出来的瘴气正在变化成几百只强靱的爪子。
「陛下！」
「快祈祷，可恶──」
「唔」
阿妮尔立刻就为了要庇护莫亚娜而冲了出去，莉琳则是在浮现出焦燥的同时打算要行驶防壁的恩恵术，莫亚娜是一边流着冷汗做好要迎击的那一瞬间，数量多到夸张一样的瘴气之爪就如同弹幕袭击过来了。
「这件事，不会让你得逞的！──≪天絶≫！」
在漆黑和爪子的海啸前方，光辉使出会让人误以为是瞬间移动的动作硬挤到中间来了。
莫亚娜一句「光辉」用像是在担心一样呼喊起名字。
莫亚娜的话是正确的吧。听到那个声音，就不认为她是在欺骗自己。在自身有危险之时，会去担心才刚认识不久还不确定来历的自己的人，感觉不会是要去利用自己的人了吧。
但是，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不相信的是──）
彷佛，内心被放进搅拌机里搅拌了一样整个乱糟糟的。即使如此，是如果守护不了的话这种念头才使光辉行动起来的。
以速攻在发动时，就放出最广守护范围的光属性防御魔法──≪天絶≫。在能同时展开复数闪耀着的障壁的这个魔法下，阻挡了飞快迫近过来的所有瘴气之爪。
在会使人有种黑夜来临的错觉一样的瘴气之中，宛如是希望灯火在闪耀的无数障壁在飞舞的景象可以说很幻想。
确实防御下来，然後光辉的圣剑就挥了出去。
那完美地在应付就连善战的史宾瑟他们这群战士都要屏息以对的涅布拉的攻击的身影，全然，确实地在引领出巨大的存在。是个出色的战士。
在瘴气雾散开来时任谁都会那麽认为。在光辉极近的旁边，除了莫亚娜以外的人们都看着就连现在也显露出快要崩壊掉的表情死命在防御攻击的侧脸。
『你这家伙，无论如何都要妨碍啊！！っ，下次会确实地杀了──』
「不会给你下次哦」
涅布拉，总算是从光辉的踢击所带来冲击下重新站起来，就在瘴气收拢起来打算要撤退之际，冲破那道瘴气的史宾瑟就扑过去了。
涅布拉虽然立刻就挥起爪子，在史宾瑟如流水般剑术下，终於补多到涅布拉的身体。
『唔嘎！？』
「结束了」
进出裂帛般的气势。史宾瑟的剑被带有绿色光芒的风包覆起来了。
涅布拉的血在风中飞舞，史宾瑟充满力道的纵向一斩闪过因迫不得已而施展开来的颚门一咬後就往牠的脖子被吸入过去。
沙的一声，史宾瑟就将剑拔出来了。涅布拉的庞大身躯倒落下来。然後，涅布拉的头就滚落下来了。
『就，就差⋯⋯一下』
身首分离却没有失去战意的涅布拉，只是，在肉体来到极限的缘故下，在最後吐露完抱恨之语後就沉默了。瘴气雾散开来，涅布拉眼睛里的光芒便消失了。
哼地发出一声鼻音将剑收起来的史宾瑟，就发出「报告状态！」的声音来了。随即，就传来近卫们到最後一个人都不少且陆续都传来平安的消息，已经歼灭掉涅布拉的眷属的消息，达利欧的手只有骨折还不至於身受重伤的消息。
虽然有很多的细小伤口，不过，以恩恵术来提高自己的治癒能力下，单纯的骨折似乎几分钟就能痊癒了。
「勇者殿！很感谢您守护了陛下。哎呀，不愧是被弗尔提娜大人选上的战士啊。真是，出色的本事」
史宾瑟以一点阴郁都没有还放入了称赞和感谢的表情面向光辉了。其他的战士们也都一样。莉琳和涅森，在投以敬意的同时还用充满好奇心的目光在看过去。会在意光辉的法术也是没办法事情吧。
「啊，不，我没那麽了不起⋯⋯」
「哈哈。在那种层级的≪黑暗者≫都要赌上性命做凌厉的猛攻，还说『没那麽了不起』啊！真是可靠啊！勇者殿，再次，请您多多指教罗」
史宾瑟用和蔼可亲的笑脸在要求握手。对於光辉，好像有了是一位拥有优秀本领的战士而且又很谦虚的好青年这样的印象。
但是，面对那样的史宾瑟，以及露出相同的表情聚集在一起的战士们，光辉一边以握手来回应，一边投以总有些困惑的表情。
「那个，可以的话能用名字来称呼吗？不要叫我勇者，以光辉来称呼没关系」
「噢噢，好啊。那麽光辉殿。叫我史宾瑟就可以了」
这下光又再次感受到光辉的话语中所表现出友善使史宾瑟越发用好意的眼神在看过来。初老的战士的好感度直线上升中。莉琳她们似乎也是如此。
光辉的表情，越来越如同是吃进满嘴很苦的食物，只差没有表现出来在拚命忍耐吧，才会有那样的表情。
「光辉，我也要向你赠以感谢的话语。对那卓越的本事也要给予敬意。想要什麽礼物⋯⋯总之，才刚遭受到袭击没办法太多悠闲。我想马上就出发⋯⋯」
「啊，好的。我没有异议。看来莫亚娜大人你们来这里的情报泄漏出去了呢。我想，确实快点会比较好」
面对总觉得像是在泼冷水一样介入到与史宾瑟对话之中的莫亚娜，让光辉感到松了一口气将肩膀上的利器放松下来了。
再次以史宾瑟为前导一行人就往森林的边界加快脚步在前进着。
不久就看见森的边界。看在那前方有紮营的复数巨大影子使光辉的手往圣剑的剑柄伸过去了。
「光辉，没事的。那是我们的骑乘用动物」
「⋯⋯骑乘用，是吗？看起来是很大只的蜥蜴」
「嗯。是阿洛斯这种物种，有很平坦的身体和长长的脖子作为特徵。奔跑的能力很高，不太会摇晃。别看牠那样主食可是吃水果很和蔼可亲的喔？」
如果利用动物作为移动手段，对光辉来说常识是要骑马，然而要去骑身长超过二米长相凶恶的蜥蜴就感到有点困惑了。
越靠越近，就看见类似项圈及Ｕ字型的栅栏班的东西而在腰上更还有背着椅子班的东西。是一种即使站着，也能以那种方式坐下来的马鞍吧。
乍看之下就连现在也以「嘻哈─！是人类！给我食物！能直接吃的食物！」这种感觉处在就快要袭击过来氛围下，不过，就那家伙的装备来看，确实，好像是在这个世界的移动手段。
（原来如此，就像魔人族在骑乘的魔物吧⋯⋯⋯但是，嗯～⋯⋯）
姑且，光辉可以接受牠是没有危险的存在，不过，现在却有别的在意的事情。
阿洛斯全部有十头，其中，也有别具风格阿洛斯的头上，别上着大大缎带。是粉红色的。很显眼的粉红色。
凶恶的面貌、锐利到在发光的目光、会库呜地吐露出小小的呻吟声，还有着威风凛凛的氛围⋯⋯但是，头上却有粉红色的缎带。（注：缎带，这里也可以自行换成蝴蝶结）
相当超现实啊。这是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感性吗？还是，不可或缺的装备呢？不，除了领头的家伙之外就没有缎带了⋯⋯
光辉混乱起来了。
循着那样的光辉的视线体察到他是看见什麽了的莫亚娜，有点自负地，接近到戴着缎带的阿洛斯那边去了。
「呵呵，如何？很可爱吧？这孩子是我的专用骑兽。名字叫哈乌姆。好～乖乖，哈乌姆～，主人要回去罗～。寂寞了吗？」
抚摸，莫亚娜软呼呼地在抚摸着哈乌姆的头。原来如此，不只是骑兽，好像还有关爱的样子。宠物，或者说是位处在伙伴这个位置上吧。
彼此有着相互的信赖──
「库噜」
「好痛！？」
哈乌姆的头槌炸裂了。莫亚娜很剧烈地向後仰。「果然很凶暴啊！？」地使光辉感到焦躁起来，但阿妮尔或史宾瑟他们都没有很在意就和自己的骑兽在做出发的准备。
「呵呵，怎麽了，果然是寂寞了吧？非常想要回去吧～──好痛！？」
真是可爱的家伙！面对用这样的氛围再次往哈乌姆抱过去的莫亚娜，这次是用下颚向下落去往脑门直击炸裂开来。
「⋯⋯那个，你没事吧？」
「啊哈哈，我没事哦，光辉。哈乌姆从以前开始就是个爱撒娇的小孩。我一接近就过像这样直接玩起来了」
「库噜」
「不，那个，怎麽看都⋯⋯」
面对往光辉的方向将头转过去的莫亚娜的头，哈乌姆整个吞进去了。莫亚娜也手脚乱动乱蹬了起来。怎麽看都只看见被捕食了。
「呜、喂哈乌姆！现在不是在玩的时候！所以，啊，好痛！哈乌姆，稍微一下，不，非常痛！你看，你可是好孩子就离──啊」
莫亚娜在啪啪地拍打着哈乌姆的头传达出投降的意思。哈乌姆像是在诉说什麽一样，或是在消除多年的怨恨一样正在用力地咀嚼着莫亚娜。
看不下去的光辉如在求助般看向阿妮尔了。阿妮尔叹出气来的同时，就微微地往哈乌姆的头上指过去。
光辉战战兢兢地靠近过去了。
「那个，哈乌姆？」
「咕噜」
光辉将视线往哈乌姆的头上看去，哈乌姆像是在说「拜托了」地在点了点头。还紧咬着莫亚娜中。因为是草食动物的牙齿虽然没有尖刺，但会感到痛苦是改变不了的吧。莫亚娜在发出「啊！？」地小小地悲鸣声。
光辉，轻轻地将手伸过去，把哈乌姆头上的缎带拿下来了。
哈乌姆用眼神向光辉传达感谢後，彷佛就像是将痰吐掉一样，「呸」地把莫亚娜吐出来了。
「呜，哈、哈乌姆。真是个很爱撒娇的孩子」
如同是被暴徒侵犯过一样在瘫倒下来的同时，莫亚娜用口水在擦拭湿湿黏黏的的脸。语气变了，是因为有点在动摇吧。面对用无言以对的表情在看着自己的光辉，像是感到不好意思一样移开视线了。（注：べっちょり，是仙台方言。指女性的「慢可」。而第一小段不能直翻，简单说具有AV里面将白色果酱喷在脸上那种意思）
「那、那麽光辉。就坐在我的身後──咳哼，要骑看看吗？」
「啊，好」
还很湿滑黏腻，但是，还是顺着为了取回女王的威严而换回原来语气的莫亚娜的意思，光辉就骑上哈乌姆的背了。果然，基本上是站着驾驶。
当莫亚娜骑上来时，能听见从哈乌姆那边传来「啧」这样的声音，⋯⋯不是在是咋舌吧。
「嗯？咦？缎带⋯⋯」
是骑乘起来时注意到了的样子。莫亚娜，用像是在问哈乌姆的缎带去哪了？的样子在环顾四周张望起来。然而缎带却是在光辉的手中。
哈乌姆动起长长的脖子在注视光辉了。那双眼睛一眼就明白寄宿了切实的想法。正是，「无论如何，都别给这个女人！」
「⋯⋯好像是在刚才飞去哪里了吧。莫亚娜大人，也有袭击的事件，快点出发会不会比较好呢？」
「说、说的也是。嗯，抱歉光辉。那条缎带是哈乌姆很中意的东西⋯⋯现在，不是说那种事情的时候吧」
哈乌姆的视线充满杀意的感觉了。光辉很清楚。哈乌姆的眼神，在「谁会喜欢那种东西啊白痴！总有一天要宰了你！」地在诉说着。
总觉得能体察到女王和她的专用骑兽之间的关系的光辉──偷偷，把缎带放进怀里了。世上，也会有没有会比较好的事。
哈乌姆的眼睛在闪耀。似乎对光辉的好感度不断在提升。「库噜？」地，发出心情很好的叫声。
「呵呵，能一起跑很开心吗？真是惹人疼爱的家伙！但是，今天有客人在。就拜托你稳重一点的跑吧」
「嘎噜！！」
只是在回答吧，还是「我才没有在高兴吧，白痴！」这样在否定的叫声呢，不管怎样以哈乌姆的咆啸为信号，一行人离开森林了。
一离开森林不久，飞入光辉的视界内的是一片砂色的世界。一望无际，直到地平线都延续着一片的砂色。人在背後说森林是少数这句莫亚娜的话，确实是真的。
「与古卢恩⋯⋯不一样啊」
那是，光辉在看见广大的砂漠时得到的感想。
存在於托达斯的大砂漠。是赤铜色的世界。同样是被热和砂所覆满的世界。
但是，光辉很清楚。和古卢恩大砂漠相比，这片砂漠有着絶对性的不同。虽然找不到很好的方式来表达，总之要说的话──
「死了」
「⋯⋯嗯。正是如此。这里是死的世界」
莫亚娜肯定了光辉的话语。在惊讶到摇晃很少，能以这样惊人的速度子砂子上面前进的哈乌姆的上面，一边抓着Ｕ字型的栏杆一边将头回过来的莫亚娜，眼神中充满了悲伤。
「不只是砂漠而已哦。恩恵力，为了生存而存在的力量，一点都不剩被夺走的结果。过去，大约一百年以前在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之前，这里好像也是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的样子」
「战争⋯⋯」
在一百年前所发生≪黑暗者≫与人类的第几度的战争。不，是决战。
作为盟主领头的就是当时的辛克雷亚王国的王。激战过後的结果，人也好、自然也好都出现极大的损害，但即使如此还是成功讨伐掉当时他们的王≪黑暗者≫的王了。
「先祖大人们，将≪黑暗者≫的大军击退了。代偿就是国土内八成的自然都失去了⋯⋯即便如此王都的周遭都还依旧留有绿意。我想是很了不起的战果」
「没有迁都吗？」
光看就能明白是一片只能以『死』来体现的砂漠。非常，不适合人类生活下去的地方。国土的八成都死了。迁移王都，谋求复兴就像是理所当然的想法。
面对光辉的疑问，莫亚娜看着远方的同时开口了。
「≪黑暗者≫的王──光看就能明白有着不寻常的瘴气浓度呈现深黑色，所以我们就称牠为≪黑王≫，但是那家伙，在很长寿，且蓄积起力量的≪黑暗者≫中可以说是最强的存在」
「黑王⋯⋯」
「你明白吗？不是血统。那并不是，讨伐一次就会结束的存在。不论在哪个时代都会存在≪黑王≫。力量的大小都很别具不同」
莫亚娜注视着远方的视线，巡游在广阔的砂漠上了。光辉，体察到莫亚娜想要说的话而嘀咕起来。
「这里，还是战场哦。而且，还是最好的」
「啊啊。不会有恩恵力会被夺走。在这片砂漠中，那些家伙就只能使用蓄积在体内的瘴气。无法从四周获得恩恵力这点我们也好不到哪去，不过，即使如此不会被更加强化，使自然被破壊就很好了」
所以，才没有迁都。因为灭亡掉的国土正是最好的战场。为了继续战斗，辛克雷亚的战士们才会留在这片不毛的大地。辛克雷亚王国，历经风霜就成了最前线的战场了。
「当然，国民都移至还有保留有自然的地方去了。是以交游各地的领主自治形式来治理。主要得食物和其他各种生産都会交由那边来负责」
「会迂回这片砂漠，去袭击各领地吗？」
对於光辉的疑问，莫亚娜以摇头来回答了。
她说，≪黑暗者≫是支配东部各地，各领地是夹着这片大砂漠分布在西方。北方是广阔的大海，和砂漠同样不会妨碍到视野，所以会各地常驻监视部队进行必要的监视。
南面是山脉地带延伸开来，对面那边和辛克雷亚王国一样，还有残存的大国为了构筑起防线一旦有个什麽就马上传来消息让人知晓。
因此，辛克雷亚王国在没有被注意到的情况下，≪黑暗者≫们就不能往西边各领地进攻过去了。
「⋯⋯真是敬佩」
「哪里」
向所有的战士们。以及，率领他们的年轻女王。面对将手按在胸前那麽说着的光辉，莫亚娜高兴地笑着点头了。
一段时间，维持着沉默。光辉像是在遥想被提及到的战士们一样，将嘴角抿起一直线下让视线往下落去。
莫亚娜，回过头将视线看相那样的光辉同时，就面对那多次显露出来的困惑举止开口了。
「光辉。可以问你一下吗？」
「？什麽事呢？」
向抬起脸来的光辉，莫亚娜如同在慎选词句一样让视线游移起来。
「那个，那就是⋯⋯你，为什麽，是勇者？」
「诶？」
光辉的心里忽然感受到一股冰冷的什麽流入进来的感觉。你自称那个会不会太狂妄了呢？感觉被这麽说了。在与涅布拉的战斗中暴露出光辉的弱点，感觉被看透了。
看见动揺，脸色越来越差的光辉，莫亚娜急忙重新再说一遍了。
「啊，不对，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在揶揄你。只是对那种很不可思议称呼法感到有疑问而已」
「不思议，吗？」
看来是理解与自己想像到的意图是不同的，光辉僵住的表情放松下来後就摇起头来。
「啊啊。我感觉很不可思议。在听见弗尔提娜大人召唤来勇者时，我就不是很清楚，会是个怎样的人了。因为没错吧？　勇者──如果照字面上的意思，那是指『有勇气的人』这个意思」
面对以视线，在询问认知是否有差异的莫亚娜，光辉点头了。
「那麽，我就坦白说了。我国的战士，全部都是『勇者』」
「啊⋯⋯」
出乎意料的光辉吐露出小小的声音了。莫亚娜转过头，笔直在注视着光辉。
「光辉，如果你是为了要成就某个伟业，才会被弗尔提娜大人选上的话⋯⋯那应该就是，所谓的『英雄』不是吗？」
「那是⋯⋯」
「啊啊，不，我不是要让光辉你感到困扰。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查觉到光辉的困惑，莫亚娜便「很抱歉，问你很奇怪的事情了」後就将头转回到前方去了。
但是，在光辉的心里，莫亚娜的话语却是挥之不去了。脑海里充满了疑问。
所有勇者，到底是什麽。
（现在想起来，勇者是什麽？是因为我的天职才这麽自称的。但是，然而，勇者──是有勇气的人⋯⋯那就是要有那种性质，显示出天赋才干不就可以说是『职业』了吗？）
回想起来。同伴们的天职。
治癒师。格闘家。剑士。结界术师⋯⋯
没错，不论是谁或他，都是与现实职业相结合的天职。只有『勇者』是不同类别。那确实，与其说是适性职业的表称不如说是在标注自己的性质。也就是说，天职会有『悲观者』『乐观者』或是，『善者』『恶人』被这样标注都不奇怪。
如果要率领人们，与巨大的敌人作战的人，『指挥官』或『王』那才是会比较适合才对。
（在托达斯，『勇者』不被作为职业认知吗？但是，如果是那样身为『成就伟业者』，照莫亚娜大人的说法『英雄』应该也很适合。怎麽办，『有勇气之人』是什麽？我到底⋯⋯）
自己，为什麽，会得到勇者这个天职呢。
回想起托达斯的事情时，对那种性质使自己对自己抱持起怀疑。
有多少次在关键的时候行动不起来了？连选择都没办法而失败过几次了？随心所欲去行动，将同伴卷进来几次了？
为什麽，这样的自己会是『勇者』？
──你，为什麽，是勇者？
「⋯⋯我不知道。我搞不懂，为什麽自己会是（勇者）」
像是挤出来一样，那种声音，眼看就快要消失掉一样。
对於理解到，那就是对刚才自己的提问所做的回答的莫亚娜，再次将头转过去了。然後，在窥见光辉正低头着时，便定睛不动地在凝视，
「这样啊。⋯⋯总有一天，能明白就好了吧。不，肯定会明白的时候会到来的」
「⋯⋯为什麽，会这麽觉得？」
面对全然没有男性语气的莫亚娜，光辉也同样无意识就以本性的语气反问了。
莫亚娜微笑了。宛如慈爱般。
「因为，你在挣扎不是吗。努力就能找出有答案不是吗。世界，是不会冷漠到去践踏那种人的」
「⋯⋯是这样吗？」
「没错哦」
对不断在挣扎的人，世界一定会给予微笑的。说出这种可靠话语来的人，就是在毁灭的世界里一心持续在战斗的女王的话语。对光辉来说，是很沉重，会使人感受到冲击的美言。
二人相互在注视着。并排在跑起来的阿妮尔和莉琳都露出像猫一样感到好奇的目光。然後回头望去就看见史宾瑟将无机质的目光投过来了。
「嗯嗯」
「咳哼，嗯哼」
是要咳嗽呢还是要什麽不是很明白的事，莫亚娜和光辉就悄悄地拉开距离。
阿妮尔和莉琳的嘴角以「唔呼～」这样的感觉在扬起来。是少女的感测器有了反应了吧。
「到、到王都还要多久时间呢？」
「唔、嗯。以这种速度傍晚就能抵达了吧」
面对像是在掩饰在问起刚才就有听到的情报的光辉，莫亚娜也同样地像是在掩饰地回答了。
总觉得在很微妙的氛围下，前进了一阵子。然後开始能看见到处都有小砂丘了。
而，就在这时，应该是森林里的事的翻版吧。突然，光辉就抬头在仰望什麽的反应了。
「光辉？」
在莫亚娜向光辉寻问的同时，举起拳头下令部队停下来。
随即，
「っ，有什麽落下来了！快闪开！」
「前进！冲出去──」
对光辉的警告就虽然莫亚娜立刻就有了回应，但却是自由落下来如同包围一样的复数物体这边要快得多。
咻咚咻咚地如地鸣般在发出轰鸣声坠落下来的，是裹着浓密瘴气如同蜥蜴般的生物。有装备防具，以及从骨格来看看得出是以双脚行走为主。外观，可以说就如RPG中会出现的蜥蜴人。
「っ、鳞竜种！？到底是为什麽！？」
莫亚娜的混乱声音响彻开来了。理所当然。如果这就是奇袭的话，马上下达构筑阵行的指示下去做迎击准备的准备就好了。这时不应该感到迷惘，就像在对付涅布拉和他的眷属的时候一样行动在一瞬间就会结束了吧。
但是，从空中落下来被称为鳞竜种的蜥蜴人──共有六只，已经陷入到濒死的状态下了。当然，原因就是坠落下来时的冲击。大概，如果没有适合战斗那麽厚的防具，和以瘴气来缓冲冲击的话或许是会当场死亡的。
奇袭後，就同时发生登场和全灭了。莫亚娜她们只看见那样的景象。
虽然对此产生动摇，但不知道奇袭的目的。
「『『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咕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进出惨叫了。那不是因痛楚和痛苦的缘故所发出的悲鸣。和涅布拉同样。赌上生命将瘴气放出。从六只蜥蜴人的身上，喷出可以匹敌涅布拉那种程度的瘴气了。
「不会吧，难道是要自杀！？」
「陛下，快逃！莉琳，风！」
莫亚娜吐露出感到惊愕的声音，而史宾瑟则是发出了怒吼。
六只蜥蜴人明显比涅布拉的位阶还低。尽管撒出能匹敌涅布拉的瘴气，但却是如文字所描述那样是用生命换来的。
正是特攻。是不会去预料到来自空中的自爆技的奇袭。
如爆炸开来一样一瞬间周遭一代就染成黑色的瘴气，就连要逃出的时间，或是让莉琳产生风的时间，以及让光辉能够去应付的时间都没有被给予。
全部都被黑色吞没而消失。
如果从稍远的地方去观看的话，就会看见彷佛就像是产生黑炎般的龙卷风了吧。莫亚娜她们就在那中心里面。
这时，有一头翼竜从空中往那个地方降落下来了。其背上，有着体型格外庞大的鳞竜种。装备着金属制的防具，手上拿着一把很长的枪。
『去煽动涅布拉似乎是有价值的啊。女王所拥有的瘴石，是承受不了那家伙的六只眷属舍身所放出来的瘴气』
鳞竜种咯咯咯地在发出奇怪的嘲笑声。
看来，就连掌握莫亚娜她们以少数人离开王都的情报，或是将它放给涅布拉知道，似乎全部都是这只鳞竜种的策略。
一切，都是为了要让莫亚娜她们的生命线瘴石的许容量超载。而且，为了要轻松杀掉不能动的莫亚娜她们。
『这样我也──』
悠然地伫立着，鳞竜种沉浸在莫亚娜她们完全遭受到瘴气侵蚀的愉悦之中在眺望着，然而面对响声和发生的景象使得自己吞下自己所说的话了。
「将这里变为圣域，神的敌人无法通过──《圣絶》！！」
轰隆一声纯白的光喷起来了。有如从会错看是黑炎的瘴气风暴的内侧爆裂开来一样，闪闪发光的光之半球就膨胀起来了。
其内侧连丝毫的瘴气都不存在，和闪光一起吹飞开来的瘴气就像是溶化在空中一样雾散掉了。
『怎、怎麽回事？』
在隐藏不住动摇的鳞竜种的视线前方，闪闪发光的障壁对面有着倒卧下来的近卫们及阿洛斯们，以及女王的身影。
但是，只有一人，看的出来即便在瘴气中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抱着精疲力竭的莫亚娜。
『你这家伙，到底是什麽人！为什麽，沐浴在那种程度的瘴气中还能平安无事！』
总算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鳞竜，架着长长的枪在发出怒吼。
轻轻地让莫亚娜倚靠在哈乌姆的形式让她休息的光辉，无视鳞竜种的怒吼声在嘀咕什麽了。然後，像光粒子班的东西就降落在包含莫亚娜在那的所有人的身上使她们都被包覆在温柔的光芒里了。
见证这一幕──光辉，在拔出圣剑的同时视线就往鳞竜种看去。
鳞竜种，显露出和涅布拉相同的反应。
脸失去颜色。颤抖着的身体。混乱的呼吸。
然而，就处在正在忍受的时候却没有人可以来收拾。
逃走的话，莫亚娜她们就会死。
浪费时间，还是会死。
不选择的话，就会死。
做出选择的时刻，到来了。


◎043　光辉编　根本的な问题
严肃先生是定时回家主义。
是手指自己动起来的⋯⋯
灿烂的半球状将倒卧下来的莫亚娜她们都包覆起来。
透过吸收瘴气可以在一定时间活动的瘴石染成漆黑，失去生气的她们脸色发白到转变成土黄色了。
不只莫亚娜她们，就连以哈乌姆为手的骑兽阿洛斯们四肢无力瘫倒下来，反覆地微弱呼吸着。
勉勉强强没有死。莫亚娜她们都因体内保有的恩惠力而保住了一命。
但是，很明确的就是死神的镰刀，就在可以碰触到的不远处。时限已近。
将莫亚娜的身体靠在哈乌姆的身上後，光辉，便一步一步往引发出这种事态的≪黑暗者≫鳞竜种所在位置靠近过去。
被以下段架着的圣剑剑尖处微微地在颤抖，呼吸如乱麻般混乱。虽然有要什麽都不选择便逃走的想法，但心情彷佛就像被关进栅栏里的野兽从笼子里逃脱出来一样在躁动着。
往人就站立在从光属性最上级的防御魔法≪圣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前方一步之处的光辉，怒骂声，再次，洒落开来了。
『说，你这家伙到底是什麽人！那种奇怪的光是什麽！你这家伙，为什麽会站在那里！？』
锐利的竜眼。比金属铠还要坚硬的竜鳞。在全身隆起来的肌肉上，驾着一把高大的枪。
只是待在相对位置就能明白。他整个人，都是具有相应武力的强者。
没错，
（不是野兽）
是有理性的，战士。
像是有一缕希望一样，透过≪气息感知≫感受到有六个没有反应的存在，光辉反过来提出反问了。
「⋯⋯他们，是不是你的同伴？」
『什麽？』
一瞬间，搞不清楚被问了什麽的鳞竜种，发出感到讶异的声音了。但是，马上，就察觉在问的是以其生命为代价撒出高浓度瘴气进行『自爆』的六只同族时，就发出鼻音来回答了。
『肯定是眷属吧』
「是你下了，去死的命令吗？」
『⋯⋯到底是怎麽搞的？从刚才开始就在说什麽？』
不明白光辉质问的意图，鳞竜种显露出越来越感到惊讶的模样了。
应该想像不到，居然会为了要努力稍微找出能做出『选择』的理由（才反问的）吧。
因为会舍弃同伴就是个很无情的人，没有理性才会轻视生命。
所以，魔物就会像这样，杀掉应该也是可以的。
光辉痛苦地皱着一张脸的同时，仍旧还是说出了言语。
「如果，假设。说要你去另一个世界你会如何？」
『什麽？』
「动植物也会一起移住过去，新天地充满了恩恵力，因此如果不用与人争夺就能活下去的话⋯⋯反过来人类移住过去也可以。如果没有了人，只剩下≪黑暗者≫们的世界──」
苦肉计。在没有办法去拜托那个人的情况下，就没有确切的提案。但是，如果有他所持有的罗针盘和水晶钥匙的话，说不定就能找到无人的世界。再者，也必须要确保足够的恩惠力。
那家伙，和自己不同，肯定没有做不到的事。
莫亚娜和≪黑暗者≫的漫长战斗。
或许，已经没有能共存的余地。
也许，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
那麽，就只有某一方的种族的一切被征服吗？
在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只有某一方要沉浸在絶望的深渊中吗？
真的没有第三条路吗⋯⋯
对移住到新世界名为『分居』的建议。
那是，从那样的光辉的思考中被产生出来的东西。具有意志饥饿到要吃掉恩恵力≪黑暗者≫，与承受不了瘴气没有充满恩恵力就活不下去的人类。如同扬善罚恶，没办法明确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的缘故。
如果对那个男人要付出代价的话，不论用怎样的形式都有愿意支付的决心，但现在，光辉有唯一能立刻下决断的事。
然而，面对那样的光辉所提出来的迫不得已的建议，
『哈』
嘲笑，以及激烈『带刺』这样的拒絶被打回票了。
感到惊讶，但是还是立刻就做好了应对。用圣剑架开长枪的枪尖。叽叽叽金属与金属相互摩擦在产生出声音来的同时火花就散落开来。
立刻拉回长枪，鳞竜种展开怒涛般的突刺。以惊人的臂力，及柔软的肌肉所被接连放出去的它很不寻常。
在使用它的同时，光辉再次扯开桑门。
「っ，听我说！我是从异世界来的！後面的障壁就是证据！只要人类和≪黑暗者≫不相争，双方或许都会有可以一同活下去的未来！所以──」
圣剑挡下挥扫而出的一击。响起啌地冲击声，光辉的手微微地传来麻痹感。在有如剑颚相交的状况下，在极近距离的鳞竜种，竜眼浮现出嘲笑披露出言语了。
『惊愕到了。没想到，还会有这麽窝囊的存在啊！啊啊，就承认好了！你这家伙是异世界的人类。像你这种的人，应该不是这个国家的战士！』
轰的一声，鳞竜种就喷出瘴气了。不，应该是放出来才对吧。具有指向性往光辉那边喷射出去的瘴气，就这麽变成物理性的冲击让光辉的脚浮起来了。如此一来理所当然，剑颚相交的压力就这麽左右两边被吹散开来。
在砂上几次的弹跳下，光辉，勉强采取受身用单膝跪地来调整体势了。视线恢复过来时，就看见鳞竜种无视掉光辉就这麽往≪圣絶≫突进过去的景象。
无视光辉的鳞竜种，以裂帛的气力将长枪往障壁挥砍而出了。
『啧ｉ！怎麽会这麽硬啊！』
面对只让冲击声响起来却一点伤都没有闪耀障壁，不禁就使鳞竜种吐露出脏话了。
因为是最上级别的障壁。没有那麽容易就会被破壊。只是，不可能总是被随意攻击的。
光辉将砂尘喷起突进起来後，这次反倒换成鳞竜种被吹飞了。
扬起沙尘吹飞出去的同时鳞竜种用四肢着地的姿势来刹住动能。
「为什麽，要否定也许双方都能活下来的道路⋯⋯，为什麽，不选择生存之路！」
『别让我发笑了』
面对感到悲伤的光辉的诉说，鳞竜种只是不屑一顾。
『如同家畜、如同食物，要承认可以自由生存下来的权利？太超乎常轨了吧！』
你们这群人类没有资格来要求我们该怎麽做。
因为是异世界人？才有那样的想法？
有无不同的世界，真伪与否。无关紧要吧。
就来告诉你。这个世界真理。要活下去，就该怎麽做！
鳞竜种咚的一声用力一踏的同时站起来了。彷佛，就如同大树般泰然地紧紧踩在砂之大地上，一点羞愧都没有地挺起胸膛。
『战斗、争夺、征服、君临！这才是生存者的夙愿！』
鳞竜种的全身溢出瘴气了。像是与那雄叫呼应一样浓度增加起来了。
『人类就是家畜，就该待在感到饥饿的痛苦能消除掉新世界！为了我们，≪拥有鳞铠者≫要位居在特别的地位！女王的头是必要的！』
无法目视的压力在袭击光辉了。那不是明确的力量。是霸气、是气概，是视线前方的鳞竜种所揭起来的觉悟之力。
『那麽，就来报答不惜性命的眷属吧！听好，拥有不相符之力的废物！我的名字叫拉迦尔！是 ≪拥有鳞铠者≫的头领之一！』
啊啊，光辉确信了。内心在感受到感叹及絶望下吐露出了叹息。
是你命令同伴们去死的吗？或许是这样，也或许不是。虽然不明白，但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进行以自由落体这种超乎常轨的奇袭，以生命为代价来达成目的那群鳞竜种们，都确实是做好觉悟的。絶对，不去违抗、不去抗拒，悲叹与絶望是不会结束的！
『就杀了你，来得到──女王的头！』
砂柱喷起来了。像是要直冲天际的它，就是拉迦尔用力踩踏的证明。裹着的瘴气如同铠甲一样，就连长枪也包覆起来的他一瞬间就出现在光辉的眼前。
如破风般锐利的突刺，光辉挪动半个身体避开了。刹那，长枪的一击就化成无视惯性的横扫。
比起刚才，在感受到的压力远远要在其上下，非常清楚那刚力更加地向上提升了。虽然打算立刻用圣剑为盾，但每次就都快要碰触到手臂。
虽然光辉拚命叉开双脚使力站稳，但压力突然间就消失而不禁就步履阑珊起来。下个瞬间，脚就轻飘飘地浮起来了。不知不觉就渗透过来的瘴气，将光辉脚下的砂给台起来了。
面对失去平衡的光辉，长枪再次被挥动了。面对以掌打对枪尖的侧面进行攻击进而架开对手攻势的光辉，鳞竜种特有的攻击便袭击而来。
旋转起来的拉迦尔使出回旋踢时，竜尾也跟着横扫起来。
上段和中段被堵死要闪避是不可能的。
破近过来的脚爪，裹上瘴气如刀刃般的竜尾。本能所感受到的恐惧往光辉的全身袭来。拚命往後退一步，勉强闪避成功。
但是，到这种地步的攻防都在拉迦尔的预料中。被闪躲却没有一丝动摇，如流水般瘴气的标枪就被形塑出来。它如子弹般，由极近距离以光辉的头为目标被发射出去了。
扣除部分的规格外，以最高峰的属性感到自豪的光辉的动态视力和反射神经，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都救了光辉一命。与其说是意识不如说身体要更快进行反应，使瘴气标枪像是掠过一样从光辉的脖子越过去了。
当脚踩在地面上的同时，光辉再次往後退将距离拉开来。
感觉热，脖子上传来什麽的触感了。
现在维持在看着拉迦尔重新架起长枪的姿态，便轻轻地用手去摸脖子。滑滑的，从指尖传来逼真的触感。
「唔」
不是致命伤。只有薄薄的皮被削到。但是，往脖子而来的一击。使光辉的心滑入到冰块里面了。
自己，在刚才已经死了⋯⋯
好可怕⋯⋯
对死亡感到害怕。
机会主义是不会发生的。死亡就在眼前。为什麽，过去的自己，怎麽会说出「絶对没问题」啊。该死的时候就会死。
天之河光辉，死亡是很容易的。
好可怕⋯⋯太可怕了⋯⋯
拉迦尔逐步进逼在缩短距离。连大意和傲慢都没有。还有着要确实杀了光辉，取下莫亚娜的头凯旋而归的感觉。因为没有动摇，也没有踌躇。
好可怕⋯⋯
害怕杀人。
撕裂具有自我的存在之命，是多麽可怕的事情。
杀了拉迦尔。或是莫亚娜她们的同伴遭到≪黑暗者≫们杀尽。
一定要扼杀≪黑暗者≫们的希望。
对击溃悲愿、断絶命脉、给予絶望这件事。
好可怕⋯⋯
对要左右他人生命之路感到害怕。
或许会有人是认真在过活却因为与自己扯上关系而打乱，而害怕的不得了。
在视界的一角，有什麽在动。逐步在逼近，和拉迦尔的距离被缩短的同时让视线很快地移动过去，那里有着倒下来的莫亚娜。
应该是让她倚靠在哈乌姆身上才对，好像是转动身体才倒下来的。或是，连被摆放好的姿势都维持不了了呢。
好害怕⋯⋯
对死亡感到害怕。
对杀人感到害怕。
对错误感到害怕。
但是，
──无法守护好，更使人害怕。只有这个，无法忍受。
所以，
『不去选择』，只有这种失败，是絶对无法去认同的，
所以，
「我要杀了你」
用哭泣的脸、用颤抖的声音，但是，很清楚地将『选择』说出口。
光辉迈出一步了。
一瞬间的微温。像是缩地一样，这如同是以文字所描述的那样的速度往拉迦尔的眼前而去。
『唔』
如同银之闪光般的袈裟斩，使拉迦尔瞠目的同时勉强用长枪为盾抵挡下来了。瞬间，伴随会误以为是地鸣般的轰鸣声，拉迦尔的角就被埋入砂中。如果是坚硬的地面说不定连陨石坑都会产生出来。
是直到刚才为止所无法比拟的速度和破壊力。一个松懈，长枪就会被砍成两段的凶恶一击。
这时，直到刚才为止所没有的『杀意』，被确实地注入进来了。
『别小看人了啊』
伴随裂帛般的气势，拉迦尔随着冲击喷出瘴气了。
「──≪光絶≫！」
在光辉与拉迦尔之间的间隙出现一道光之障壁。
沐浴在冲击下虽然使障壁一瞬间就碎散开来，但没有让主人往後退就已经充分完成目的了。
照着企图那样朝将瘴气的冲击波抵销掉的光辉，拉迦尔使出瘴气标枪、旋转起来的长枪连击、单手爪、下颚、踢击、竜尾和身体的一切来放出怒涛般的攻击。
光辉采取应对、闪躲、弹开、迎击。
『っ，又、又再次提升了！？你这家伙，到底──』
终於，剑击超越了拉迦尔的武力。不得不从攻势转为守势拉迦尔，这才发出惊愕和动揺的声音⋯⋯
向上一砍。长枪被大大地弹开了。
瘴气的标枪。以旋转在闪避着。
交错而过，
「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被随悲鸣般的雄叫，剑闪就描绘出一道圆弧。
大抵，沙尘飞舞起来了。
在挥拔出圣剑的状态下没有松懈下来的光辉，以及处在将长枪往上挥到一半状态下的拉迦尔正背对被沉默着。
『怎麽、可能⋯⋯事⋯⋯』
带有惊愕、絶望、以及抱恨之情的声音。是拉迦尔最後的话语。
滑溜地，蜥蜴的头就滑落到地面上了。忽然瘴气就散开来，紧接在落下来的头後面庞大的身躯也瘫倒下来了。
没有言语，仰望天空的光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後，慢慢地转过头。为了就是要去看自己造就出来的结果。
一颗有着在望向虚空的竜眼的头颅。头掉落下来，身体便喷出血。砂色的大地染上了红黑色的血。
是夺走生命的证据。
「っ，唔，不妙」
虽然在杀掉连自我和理性都没有的魔物时也会翻涌上来，但这次却是忍受不住呕出来了。然而，原本长时间都没吃东西的关系，出来的东西就是胃液了。
以圣剑来支撑单膝跪地在呕吐的光辉，在这一瞬间就有种好像是过了一年的感觉。蜷曲起来的背上，彷佛有什麽很沉重东西压在上面。颤抖的背影，看的出来是拚命在忍耐那份沉重。
为了从精神负担下守护内心，而拚命在维持被强制要关闭起来的意识。现在不是可以昏过去的时候，不能被手上留着的讨厌触感给求进驻，在说给自己听。
「っ、，唔，不去的话⋯⋯」
明明不是体力耗尽却要拖动如同是铅般的沉重的身体，光辉往莫亚娜她们那边走过去了。
看了一下史宾瑟他们的情况後，就知道还活着。就连战斗力最低的阿妮尔也同样，勉强还在呼吸着。
光辉在叹出一口安心下来的气，同时面对不允许预设叛乱下马上收起发白的表情。
除了史宾瑟他们外，连他们的阿洛斯都被拉到莫亚娜的附近去躺下来。
「溶化叹息，拨开乌云。救赎的天光──≪万天≫」
光属性的中级回复魔法≪万天≫──能解除异常状态的魔法。
刚才，展开≪圣絶≫时，光辉就有对被瘴气侵袭的莫亚娜她们施放省略咏唱的这个魔法了。结果是『没有效果』
或是，因为省略咏唱的缘故才使效果下降，试着重新发动⋯⋯
「っ，还是没效啊⋯⋯」
侵蚀人体的瘴气似乎是≪万天≫处理不来的。
光辉咬牙的同时，便使用其他的咏唱。如果是香织即使不咏唱也能以立即发动来得到最大的效果，但有点感到嫉妒了。
「随着变成清净的领域，圣母伸出救赎之手。祈求者哟，仰望天空。看看乌云尽头的光芒啊。圣母是不会舍弃汝的。背负降临下来的救济光晕，伸手要拥抱的手，圣母就在这里微笑着。──≪圣典≫」
光属性最上级的回复魔法≪圣典≫──是对军队用的广域回复魔法。这次，是以限定费为来让它的效果更为提升重新改动後发动起来。
灿烂的光之波纹扩散开来，完全将莫亚娜她们都包覆在纯白中。
「唔⋯⋯」
「史宾瑟先生！」
看来，这次是有效果了。
会最先取回意识，果然是跟基础能力不同有关吧。指的就是近卫队的队长史宾瑟。
「光、辉殿？到底⋯⋯っ，陛下呢！？」
「请冷静一点。莫亚娜大人没事，说比较难听一点是还活着。其他人也没人死掉」
「是、是这样啊⋯⋯太好了。敌人呢？」
虽然还是很痛苦但面对只能稍微以言语来表达的史宾瑟，光辉将拉迦尔的计谋、打倒他的事，以及没办法净化掉瘴气，和以回复魔法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效果都告诉他了。
「回复魔法⋯⋯那种东西⋯⋯⋯话说回来鳞竜种的拉迦尔⋯⋯你又再次，杀掉大咖了啊」
看来，拉迦尔是个相当有名的敌人。对於光辉的说明而显露出惊讶模样来的史宾瑟，呼的一声将表情放苏下来後就用视线在传达感谢了。
「掉进敌人精心设计的圈套里⋯⋯惭愧。如果没有光辉殿的话後果会不堪设想吧。很感谢你哦」
「⋯⋯哪里。比起这件事，有恢复的迹象吗？有没有净化瘴气的方法？用瘴石呢？　⋯⋯从拉迦尔他们那边回收过来能马上使用吗？」
多少，脸色似乎变得比较好了但除了史宾瑟以外还没有人可以喋喋不休起来的样子。身体如果遭到瘴气侵蚀，基本上不至於解决不了。用回复魔法只能恢复一时之间。
「不。瘴石那样子是使用不了的。要花三到七天的时间去净化才行。光辉殿，你就好人做到底。能不能带着陛下回到王都呢？」
「⋯⋯要将史宾瑟先生你们丢下吗？」
「嗯。但是，请别误会了」
看见光辉的表情扭曲起来，史宾瑟露出平静的微笑同时补充说明了。
「多亏光辉殿的法术，沐浴在瘴气中的身体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在那段期间，只要和陛下一起去叫来支援，我们还会有希望的吧」
「能忍受多久时间呢？」
「如果是我们近卫，大概一天左右。阿妮尔就比较担心了，不过，那孩子到底也是陛下专属的侍从，能忍受半天左右吧」
「半天⋯⋯」
有听到在骑乘阿洛斯的状态都要到傍晚才会抵达。现在从太阳的位置来看也都还要三、四个小时才会抵达的距离。
即使是背着一个人，光辉认真跑起来不用说都有可以与阿洛斯并驾齐驱的速度。强化起来二个小时就能到达了吧。
考虑到救援的准备时间，返回时也要使用阿洛斯想办法应该是赶得上。
「为了慎重起见。⋯⋯不断照耀大地的天梯。其为守护与治癒之光──≪周天≫」
「噢噢，这是⋯⋯」
光属性中级回复魔法≪周天≫──依包覆起来的魔法量的比例，虽然效果较低但每隔一定时间便会发动回复魔法。
因为是将所有的魔力都投入进去而使光辉产生出疲倦感，但那个分量应该能使效果持续好几个小时。
「刚才，有使用魔法。虽然每隔一定时间会自动回复，但⋯⋯感觉上，能稍微推延一下忍受的时间吧？」
「嗯。沐浴在瘴气後，仅只剩下意识，但在那时候体内的恩恵力便微妙地活性化了。多亏这样，沐浴在那麽浓密的瘴气下才只受到这点程度⋯⋯原来如此，是有赖光辉殿的法术啊。⋯⋯这麽温暖的光。彷佛就跟光辉殿一样啊」
「⋯⋯」
史宾瑟的话，使光辉找不到话来回来而沉默以对了。像是在掩饰一样咳嗽一声後，便重新询问可以延长多久的承受时间。得到的回答是好像能多办天的样子。
「本来，是想让你移动到第一次遭受袭击那里，但⋯⋯」
「那麽做是在浪费时间可说是本末倒置吧。≪黑暗者≫同种族以外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因此，拉迦尔，看起来除了传达给涅布拉以外，要是就没有告诉其他种族奇袭的事就好了吧」
「⋯⋯我明白了。我会尽快较来救援」
「好的。陛下，就拜托你了」
光辉再次发动能够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圣絶≫後，就背起莫亚娜站起来了。
然後，在史宾瑟告诉完方位角後就一鼓作气跑起来了。
一边强化身体、对莫亚娜施以回复魔法的同时就用滑行的方式在砂漠上跑起来。
跑了一个小时左右吧。就在光辉，为了补充水分补给而考虑差不多该停下来的时候，
「呜⋯⋯光、辉」
「莫亚娜大人！你恢复意识了呢」
耳里传来背负着的莫亚娜的声音。光辉停下脚步，用单手撑着莫亚娜并将她的身体打横，一边从行李中拿出一个水袋後就贴在莫亚娜的嘴角。
莫亚娜坦率地喝起水来。咕噜咕噜地使喉咙微微地在发出声响。
「嗯，谢谢你，光辉」
「不会。话说回来身体有好点了吗？我想告诉你情况」
「不，还不太行。体调也托光辉的法术的福想办法好像能撑到王都」
莫亚娜的话语使光辉睁大眼睛了。以为完全都失去意识了，但看样子不是那麽一回事。
「抱歉，我很担心史宾瑟他们。可以快点前进吗？」
「好，我明白了」
再次背起莫亚娜後光辉便跑起来了。莫亚娜用把头靠在光辉肩膀上的模样瘫倒下来的同时，因为已经恢复到能够说话的程度了，所以就说出一直都隐约意识的事。
「话说回来，你不会受到瘴气的影响吧。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样啊。在我们的世界恩恵力＝生命力的情况，那好像构不成理由吧？沐浴在瘴气里的时候虽然会感受稍微倦怠，但大概是因为我没有恩恵力所以才不会出现很强烈影响吧」
「啊啊，可能是那样吧」
对光辉来说，与其说不依存恩恵力不如说对异世界的存在而言，要说这个世界的瘴气或许就像是高浓度的被排放出来的废气。虽然没有速效性更不会削减生命，但身体会变差对人体有不好的影响这点是共通的通。如果长时间沐浴说不定会有危险。
在这麽聊过後，突然莫亚娜就挪动身体了。围绕在光辉的脖子上的双手稍微使了一点力气进一步拉近距离也是抱住的力气变强了起来。
是怎麽了吗，虽然光辉试图要回过头去，但在那之前，莫亚娜就开口了。少了男性的语气口调，肯定是用原本的语气。
「⋯⋯对不起喔，光辉」
「？」
面对是关於像这样子被背着吗？地在感到困惑的光辉首を倾げる光辉，莫亚娜就说出对光辉来说不得不动摇起来的话语了。
「⋯⋯这是第一次吧？」
「唔」
是什麽，不敢问。其实很清楚。莫亚娜一直都有意识。
因此，那就表示，当然，是有看见。
光辉的纠葛。光辉的丑态。
不禁，呼吸就乱了，脚也变得蹒跚了。
「对不起喔。让你背了肯定是很沉重的东西」
「那种、事情⋯⋯」（注：「、」表语气停顿１秒）
用嘶哑的声音所发出来的否定言语溶化在空气中没有发出声音来。那副身体有着如同像铅一样的感觉，滑行着的脚步因变乱而慢了下来。
之前不共戴天之敌在眼前就会感到踌躇，但莫亚娜的声音一点责备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道歉起来，感受到一种慈爱般的感觉。
「我想问你。──关於『为什麽不选择生存之路』」
「⋯⋯对不起。明明是莫亚娜你们一直拚命在战斗的对手⋯⋯⋯其实，我不知道。莫亚娜和他们的关系。根本上的价值观。所以，才轻易说出那样的话──」
「光辉。我不是在责怪你。刚来到这个世界，只是想听你说，面对要杀掉不认识的对手谁都会犹豫的啊」
莫亚娜的手，笨拙地动起来放在光辉的头上了。然後，像是在说没事一样，轻轻地抚摸着。然後，
「光辉，很温柔呢」
这麽说了。面对刀刃相向的对手，拚命要找出活下去之路的光辉，那麽说了。别无他意，那才是温柔。
因此，
「不对！！」
光辉受不了了。那样的误解。
因为光辉停下脚步跪下来的关系，使莫亚娜就从他的背上滑落下来像是女孩子的坐姿一样在地面上坐下来了。
莫亚娜没有抗议，目不转睛在凝视着光辉。在感受着那道视线的同时，光辉像是吐血一样呐喊起来了。
「停止吧！我才不温柔！我才不是个温柔的人」
总是无法吐露出来，应该要去自制下来的心情。但是，第一次将有自我的存在杀掉所造成的冲击太巨大了，而且对激烈在动摇的心所给予的意外温柔，足以使心的堤防溃堤。
「勇者也是错的。我没有勇气！总是在犯错，看不见什麽，只会迷惘──」
摊倒下来，紧紧握着没有意义的沙子。滋滋滋地微微在响起的沙子的摩擦声，彷佛就像是辗压光辉的内心的声音一样。
「在最重要的时刻，在最需要的时候，我有同伴。明明一直都在附近，却直到那样被破壊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对好友、青梅竹马，明明应该是大事，却剑刃相向」
对不知道光辉的过往的莫亚娜来说，这好像是在某件事情吧。只是发泄出来的话语都很支离破碎，所以判断不出意思。
但是，也有能明白的事。
光辉，是做了什麽很失败的事。
对此，非常感到後悔。
一直在责备自己。
然後，
「⋯⋯光辉。你为什麽，会害怕成那样？是在害怕什麽呢？」
针对光辉非常害怕的什麽。
光辉把脸抬起来了。紧咬着的嘴角，和被深深刻画下来的眉间皱纹。在摇晃着的眼睛。
「⋯⋯我、我在害怕⋯⋯⋯⋯⋯⋯⋯⋯⋯⋯⋯⋯我自己」
自己肯定是害怕杀人。不明白杀人的动机是不是正确的。
害怕战斗。因为没有被杀的觉悟。
害怕错误。因为之道不可挽回的现实。
害怕去做选择。
原因在於，
「我，比起这世上任何一个人，比起任何存在⋯⋯⋯⋯都还要更不相信我自己」
光辉所抱持着的根本问题。
没错，那就是极度的『对自己的不信任』
在做杀、被杀的觉悟之前的问题。为了选择所欠缺的最重要的东西。
明明比任人要更怀疑自己，却更感到怀疑，为什麽之後还有『觉悟』和『选择』
为什麽，勇者会受人称赞。
为什麽，会去肯定『温柔』这个词句。
「即使如此，光辉还是做出选择了。我们，就是被你救下来的」
往彷佛被以看不见的锁将手脚给捆起来一样的光辉，莫亚娜赠以言语る。
「⋯⋯因为我的命被搭救所以就和大家有约定了。和自己在战斗。所以，已经，不能什麽都不去选择只有这样的失败，是不可以去做的。只是，这样子而已」
不论是拥有勇气而迈步，或是做好觉悟，更何况是因温柔的缘故而无法选择。只是被时限所迫，只能不顾一切去选择而已。
用又哭又笑的表情在那麽说的光辉，一拍。在莫亚娜说出什麽来之前便啪的一声往两颊拍过去後，像是对惊慌失措的自己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很有气势地站起来了。
然後，就往莫亚娜伸出手。
「对不起。不是该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了。我们快点前进吧」
「⋯⋯说的也是。不，是啊」
重新背起再次将语气恢复过来的莫亚娜，光辉就这麽不说话开始在砂漠跑起来。
莫亚娜也没有发出言语。只是，将视线直勾勾地往光辉的侧脸看过去，眼里的深处很不可思议，宛如从水里在仰望水面一样摇晃着并且装满着透明的色彩。
而，光辉在开始跑了一段时间後，≪气息感知≫又出现反应了。「哇，是敌人吗！？」地在紧张起来的光辉和莫亚娜，在对用相当快的速度从王都的方向在前来的复数反应感到讶异了。
总之先看看情况而跑到砂丘上的光辉，往远方看去便捕捉到有人类集团骑着阿洛斯在奔跑的景象了。
「太好了⋯⋯⋯看来不像是≪黑暗者≫呢」
「啊啊。岂止如此，不如说好像来迎接的。看样子，是被留下来的战士长嗅到我们的危机了」
根据莫亚娜的说法，卷起砂尘在前进的百人集团是辛克雷亚王国的战士团的一支部队。从非常急的样子来看，恐怕是用了什麽方法之道针对女王袭击计画，才会急忙赶赴过来的吧。
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肩膀放松下来的莫亚娜在大大地挥起手来时，战士团也在注意到光辉他们的情况下微妙地改变前进方向过来了。
光辉从砂丘上滑降下来要与战士团会合。
然後，终於在接近道可以以目视确认道彼此的长相的距离时，
「姊姊aaaaaaaaaaaaaa！！」
那种很年幼的声音响彻开来了。仔细看，就能看见跑在集团前头的阿洛斯，有个一边骑在骑手的肩上一边在挥着手的幼女身影。
年纪约七、八歳左右吧？以纯白的衣服包覆着巧克力色的皮肤，将阳光反射回去在闪闪发光着的金发双马尾。（注：翻到这里我以为是看到１０９辣妹）
对被攀登上去的骑手所所显露出来的惊讶表情印象很深刻。在周遭战士们的眼珠也以就快要飞出来的样子，与其说是针对在攀爬，不如说是看见那名幼女会出现在这里的本身在感到惊讶。「为什麽会在这里啊！？」好像能听见这样的心声。
⋯⋯看样子，幼女被带到战场上来不是他们的意思。
而且，像是在代替那样的战士们的心一样，
「嗯什麽！？我、我可爱的『库涅炭』，为什麽你会这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从光辉的背後所发出来的喊叫声响彻开来了。
⋯⋯看来这位女王大人。对自己的妹妹是个会用『炭』来称呼的人。
在与战士团会和之前，在砂漠的正中央，
──姊aaaaaaa姊eeeeeeeeeeeeee
这样在呐喊时，
──库uuuuuuu涅炭aaaaaaaaaaaaa
这样的呐喊反覆地响彻开来了。


◎044　光辉编　库涅炭
对不起，很短又没进度。
最近，脑袋运转不起来⋯⋯
「呜耶耶耶耶耶耶耶」
就这样，少女的盛大哭泣声回荡开来了。感觉像就在滋润砂漠的乾渴，索性就整个哭起来了。艳丽金发像是在表露出双马尾少女的心情一样，唉地在枯萎起来。
「殿下！哭是没用的哦！不如说在这种危及之时，却敢藏在行李之中到底在想什麽啊！可不是用恶作剧就能解释的问题！」
这麽说起来在斥责殿下──莫亚娜的妹妹库涅・迪・席尔特・辛克雷亚公主的人，就是辛克雷亚王国战士团的团长──多纳尔＝索尔特了。
在相当严肃又严格的脸庞上，有一头灰色的短发。年纪是歳四十歳前半吧。在近二米的身高和如熊般的巨大身躯面前，身高一百三十公分不到的库涅，宛如就像是豆粒。
在多纳尔的脸和手上能看见无数很深的伤痕，因为他所散发出来的霸气和压迫感更显得凶恶，当客观地去看他和他在面前哭着的库涅所形成的构图时。就像是一幅马上就要被食人熊给吃掉的可怜少女一样了。
但是，到底不愧是公主吧。就连哭得有如瀑布一样的同时，库涅还是向食人熊──也就是多纳尔战士长说出自己的主张。
「因为、因为姊姊」
「不要在那边因为了！每次每次，都不知道是如何逃过我们的眼线，请你想想时间和场合！说起来殿下──」
「呜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对不起起起起起起起」
「唔，请不要打断我的说教！因为你每次都是用哭来呼咙！真的有在反省吗！」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有啊啊啊啊啊啊啊」
「真是的！够了，请答应我不会再犯了！」
「呜耶耶耶耶耶耶耶。会积极去检讨的的的的的的」
「殿下！？总觉得，那种回答太微妙了吧！？」
多纳尔战士长更加激动了。哭声也更具有威力。
四周在战士们所形成的包围阵形加固起来下，虽然四周都有任何人的严密视线在警戒着，但偶尔，自己的团长和年幼公主之间的一搭一唱而投以想要说「又来了啊」或「警戒心被削弱了，但⋯⋯」的眼神在四处张望了起来。
「多、多纳尔？差不多，已经可以了不是吗？你看，库涅炭也相当地在反省了。对吧？」
抽泣。用那种样子在向持续在说教的多纳尔战士长搭话的人，就是藉由战士团所带过来新的瘴石才总算恢复身体状况来的莫亚娜。
面对战战兢兢感受不到女王威严的举止的莫亚娜，用像是在发出叽这种声音来的气势多纳尔战士长的目光就飞了过来。
莫亚娜不禁，「噫！？」地发出悲鸣在颤抖了。
「陛下。『对吧』？是什麽意思！你理解事情的重要性吗！说起来，陛下不论何时都很溺爱殿下，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态的不是吗！」
「我、我才没有溺爱⋯⋯」
「那麽，至少请你不要再说『库涅炭』了！到底，要说多少次你才会明白啊！」
「呜⋯⋯但、但是啊。多纳尔。库涅炭──关於库涅方面没去注意到，你们也是有过错的⋯⋯」
硬凹，面对用女王的语气像是在闹别扭一样嘟起嘴来在反驳的莫亚娜，多纳尔的额头浮出来的青筋起了在鼓动的反应。
「⋯⋯确实。不论是怎样的理由，没有看好殿下的行动的我是有过错。不管是怎样的处罚，我都会虚心接受」
「诶？啊，不，不需要夸张到去处分──」
「但是！一码归一码！事关殿下的人身安全！殿下是个喜欢恶作剧的野蛮女孩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偷偷让我的午餐变超辣，或是还有可能去教唆我的妻子，因为那个原因妻子才不跟我说话，或是擅自在我的剑上面加上可爱的装饰，那种程度的事情都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居然偷偷跑来战场上！缺乏危机意识可就不能放过了！不只我们要说，陛下也身为姊姊不去告诫是怎样！」
「啊，你说的对。对不起⋯⋯」
不知不觉就在哭着的库涅的旁边，女王大人就一边正座一边在被说教了。
这是在闹怎样⋯⋯⋯光辉只能呆然地眺望着眼前的景象了。
「不要在意这是常有事。战士长就如同是陛下和殿下的父亲一样哦」
「诶？」
面对吓了一跳的光辉，一道平稳的声音来攀谈了。光辉移动视线时，就看见那里有位三十出头左右梳着焦茶色油头战士了。
「我是战士团的副团长奥塔尔。光辉殿，可以这麽称呼你吗？」
在浑身都是肌肉的战士中，身材算比较娇小的奥塔尔其实是第２把交椅在感到有点惊讶的同时，光辉点头了。
全身散发出『平稳』的柔和氛围的奥塔尔，在徵得光辉的同意後就露出更加平静的微笑了。
「和史宾瑟大人一起，从年幼时开始就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在照顾着了。上一任的国王夫妻⋯⋯自从莫亚娜大人和库涅大人的父亲和母亲被返回自然後开始的这五年都是如此。对莫亚娜大人来说也是剑术的师傅，所也就不会太过客气」
奥塔尔说，莫亚娜和库涅的双亲，好像在五年前所发生与≪黑暗者≫的大规模战斗中死亡了。
当时，率领≪黑暗者≫的人就是现在的≪黑王≫，其强大很惊人，除库涅以外的王族都不得不全员出动去战斗了。即使赌上性命要撤退都要竭尽全力。
莫亚娜和多纳尔，以及史宾瑟也身负重伤且勉强活下来，从那之後，为了要扶持莫亚娜和库涅，二人才会作为养父在照顾。原本，二人对上任国王的信赖就很深厚，也有作为公主的护卫・指导员随侍在身边，对莫亚娜和库涅来说就如同是亲人。
「⋯⋯是这样啊。那麽，莫亚娜大人会疼爱妹妹也是没办法的事吧」
唯一的亲人。莫亚娜会疼库涅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光辉显露出一副能理解的表情。会加个『炭』，嗯，、一定，是没办法的事吧。
而且，库涅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失去家人了，看来会喜欢恶作剧，或是像这样担心姊姊而跑到战场上来，或许都是基於感到寂寞及害怕失去姊姊恐惧会这麽做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不，莫亚娜大人的『妹控』，是从库涅大人出生就开始了」
「诶？」
「库涅大人的野蛮女孩也是，在上一代被返回自然之前就开始了」
「哎？」
「不论是在宫殿或王都内，二人从小时候开始，『妹控的公主大人』『神出鬼没的野蛮公主』『双重性格的女王大人』『总是笑嘻嘻偷偷靠近过来的公主库涅炭』『适可而止，哈乌姆在火大了哦女王大人』『请不要来妨碍工作，公主大人』『话说，请制止公主大人吧女王大人』『给我差不多一点，请不要把我的防具弄上装饰库涅大人』『咿呀呀呀呀。公主大人！？』等，众多的称号？昵称都被说出来了」
「不，那不是称号或昵称，只是在诉苦吧！？话又说回来，最後那个只是在悲鸣吧！？」
如果将奥塔尔的话总结起来，对家臣及国民及身边的人来说似乎都与王族的姊妹很亲密。絶对，不是将她们当成是问题儿童。
对光辉的吐槽，奥塔尔温和地笑了。总觉得，像是在说「只能笑而已吧？」一样的感觉也不一定。这位奥塔尔会如同菩萨大人般的平稳，或许是被女王＆公主给磨练出来的。
「好了，差不多该是到了救援部队与史宾瑟大人会合的时候了吧」
仰望天空奥塔尔确认从太阳倾斜所经过的时间。和莫亚娜她们会合时，战士团的一支部队就这麽前去救援史宾瑟他们了。
如果太过悠哉而被史宾瑟他们追赶上来的话，「在搞什麽啊！还不赶快将陛下带回王都！」地被训斥，这使奥塔尔显露出苦笑了。
仔细看莫亚娜的样子几乎是没有受到瘴气的影响了，因为完全恢复了，所以在战士团的护卫下，莫亚娜应该要尽早回到安全圈内的王都才对。
因此，在应该要说一声的气氛下，奥塔尔，
「光辉殿、如果不麻烦的话想请你去跟战士长说一声可以吗？」
拜托光挥去应付了。在浮现出暖洋洋的微笑同时。
光辉领悟了。这个人，打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要将这种混乱局面的仲裁交给自己才凑过来的。虽然是平静系的人，但却也是个将能做的事交给他人并相当强硬地往外推的人。
隐约可见对莫亚娜她们的说教还在持续中。是被库涅的哭声给牵引了吧，莫亚娜也泪眼汪汪了起来。似乎在强忍着养父战士长的说教。
「那个，莫亚娜大人也已经恢复了，差不多该出发了吧？」
「嗯嗯？」
锐利的目光飞过来了。光辉不禁就哆嗦了。总觉得，回忆起在八重樫道场修行时的鹫三（雫的祖父）
或许，连自己也会被说教吗⋯⋯地使光辉紧张了起来，但
「噢噢，这位是勇者殿。没有好好打声招呼真是失礼了。重新来过，我是战士长多纳尔＝索尔特。莫亚娜陛下和战友们能得救，真是万分感谢」
右拳往心臓的位置咚咚地在敲着，多纳尔将没有虚假带有感谢之情目光看过来了。如果没有对王族姊妹闹出来的纰漏在激动的话，说不定原本就是个很稳健的人。
「我叫天之河光辉。请叫我光辉就可以了。感谢的言语已经充分领受到了，就请别在客气了。话说回来，是不是该出发了呢？姑且是恢复了，莫亚娜大人也要尽快休息会比较好吧，妹妹君也想快点回到王都吧」
「确实。让你看见难看的一幕了啊。被陛下和殿下的事情而气昏头是我的老毛病」
这麽说而感到很不好意思的多纳尔就抓起头来了。一瞥回头往莫亚娜她们望过去的目光充满很深的关爱，确实那是，比起家臣对主君，更像是父亲在对女儿的感觉。
「姊姊，那个人就是勇者大人吗？好厉害哦！初次见面就赶来制止在说教中的多纳尔，勇者好厉害呢！库涅，觉得勇者很厉害！」
一瞬间就收起眼泪，用满面笑容在对勇者下定义的库涅炭。所谓勇者，像是在说赶来制止战士长在说教的人。不如说，直到刚才为止的大哭都去哪了⋯⋯
一旁的莫亚娜，「不愧是库涅炭。着眼点就是不一样呢。姊姊我很佩服喔！」地，就像在是游戏发表会上一喜一忧的笨蛋家长一样用高涨的情绪在称赞着。
虽然多纳尔放出锐利的目光，但是判断出说教结束了吧，不知何处吹起风来使双马尾在摇曳的同时，库涅就以轻快的脚步来到光辉的面前。
然後，就抬起和姊姊同样是翡翠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在看着光辉──嘿的一声笑了，
「初次见面！总觉得像是在当一位公主的，库涅・迪・席尔特・辛克雷亚！谢谢你救了姊姊她们！」
这麽说话时就用右手咚咚地敲着右胸了。
看样子那似乎是，道谢？敬礼的举动。
光辉，之後有那个意思要去问那个举动的同，首先，
「总觉得像公主是怎麽回事！？」
姊妹都很排斥去做王族的工作吗？在想那种事情的同时就不禁吐槽了。
途中，在一边以「陛下啊啊啊」地在大呼小叫一边用将救援部队晾在一旁的态势下光辉他们和追赶上来的史宾瑟他们成功会合了。
史宾瑟「为什麽殿下会在这里！？」这样的怒骂声与「呜耶耶耶耶耶，因为进出对姊姊的爱了呜呜呜！」这种库涅的哭声，使光辉的温柔目光就望向在妹妹面前维持不住女王大人的语气，接收到它而使视线游移起来的女王大人，更因为「紧张感都被削减到不剩了哦～」这种战士们的无言诉说加总起来之下，要赶跑混沌起来的气氛就花了好几个小时。
终於看见那个了。
在巨大的绿洲的正中央耸立着的白色宫殿。有好几排左右对称的尖塔，其中央处有一座格外巨大四角锥形的建筑物。
从将阳光反射的闪闪发光的白色宫殿的四边都有一座的石造桥梁延伸出去，在绿洲的外缘地带有无数和宫殿相同的白色建筑物排列开来。
而且，在有都市存的外缘部的更外缘正被一条十米左右的河流给围成甜甜圈的形状，不会往任何地方流出去，彷佛就像是在会流动的泳池里在循环一样。
都市内也有密密麻麻的水路，尽管是在砂漠的正中央却还是能看见有几艘小船在往来着。
──在砂漠中的水之都
那是最前线的都市──辛克雷亚王国的王都。
「非常⋯⋯漂亮⋯⋯」
从略高的砂丘上在眺望王都的光辉的嘴里，无意识下便吐露出称赞的言语了。因为是失去自然在最前线的都市这种说明下，光辉，就有了更加像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有着荒废气息般的要塞之都的想像了。
「呵呵，是这样吗？──咳哼，对吧？」
「那个，莫亚娜大人。用你原本的语气也没关系吧？」
「光辉，我不明白你在说什麽」
在光辉的温柔眼神下，使莫亚娜迅速地将视线移开来了。男性的语调我可运用得很顺手～这句话，其实针对自己的心而言是很天真的评价。
为了进入到王都而再次迈开步伐的同时，莫亚娜如同在掩饰一样用稍快的语调在说话了。
「光辉。那个绿洲啊，不仅很漂亮，其实还有使≪黑暗者≫无法靠近的结界」
「结界，是吗？」
如何，很厉害吧？莫亚娜再次露出很得意的表情。
「嗯。其实啊，光辉。辛克雷亚王国的王族具有特别的能力。如果正确地去祈祷或誓愿的话，都会与任何人所能行使出来的一般恩恵术还要不同，只有与王家的血脉有关联的人才能行使的恩恵术──天恵术。王族一人会一种。各自有着固有的特殊强大的法术」
「我我我！库涅呢会使用接连冒出来的法术！」
一边摆出和姊姊一样的得意表情的库涅让身体如波浪般起伏着。恩恵术的上位互换天恵术──接连冒出之术。到底，那是⋯⋯
「库涅炭！好可爱，库涅炭！姑且，正式名称是≪再生≫，但从现在开始就变成≪接连冒出之术≫──」
「陛下？」
「没事──咳哼，没什麽」
根据挨中多纳尔一闪过来的目光而恢复理智的莫亚娜的说法，库涅的天恵术≪再生≫，好像是能使失去恩恵力的地方可以再次寄宿起恩惠力的法术。能使已经砂漠化的土地恢复自然景色。确实是很厉害的能力。
另外，莫亚娜的天恵术是≪加护≫，好像是对人或自然、物品缠绕起不受瘴气侵袭的恩恵力之光。接受这种≪加护≫的对象潜在能力会暂时被活性化，被强化。
「辛克雷亚王国的绿洲，是遥远的先祖大人以自身的性命作为交换行使天恵术所寄宿着的」
「≪黑暗者≫不能碰触这些水，是吗？」
「啊啊。正确来说，是能触碰，但是，触碰後体内的瘴气会被吸出来雾散掉。这里是没有恩恵力的砂漠的正中央。保有的瘴气被夺走的家伙是无法战斗的。因此，这片绿洲是最强的结界」
面对当时的王族为了後世而留下所拥有的那麽惊人效果的法术并舍弃性命，使光辉抱持起畏敬之心了。到底，是注入了多少的觉悟和心愿啊。
身体微微地在颤抖起来的同时，光辉忽然注意到而寻问了。
「用生命来交换，这麽做会使效果提升吗か？」
「⋯⋯没错。和恩恵术不同，天恵术的使用方法很困难。每使用一次惊人的消耗会被强化。使用过度就会失去性命。不可能凡事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哦」
莫亚娜虽然如在开玩笑一样那麽在说，但光辉只能回以含糊的笑容。
在莫亚娜的脚边抬起来在盯着姊姊看的库涅进入到视野里。姊妹全都有着很漂亮的翡翠色的瞳和巧克力色的肤色。然而，发色却不同。莫亚娜的头发是纯白。那，与其说是白色的头发，不如说简直就像原本就脱色了一样⋯⋯
周遭的战士们也有不是白发的。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们的特色，这种事情是很明显的。
和库涅不同，莫亚娜在五年前的战斗中就参战了。王族除了姊妹俩以外所有人都死去的激战。莫亚娜是拚上自己性命是不难想像到的。
年龄上，五年前的话就十五歳。那种年纪去失去家人，就连自己也竭尽全力在战斗，才守住国家和妹妹──
光辉的心中堆起说不出来的感觉。
「勇者大人」
面对在叫自己的年幼声音，光辉吓一跳了。自然就低下头来往声音的主人看去。
不知何时，就在专注地看着光辉的库涅就浮现出开怀的笑颜了。
「姊姊很厉害吧？库涅觉得她很厉害！」
一点灰暗都没有的称赞。而且，是对姊姊的敬爱。很自豪似的挺着胸膛，面对库涅再次显露出来的得意表情，光辉露出了微笑。
「嗯，莫亚娜大人很厉害」
「对吧，对吧。而且还是一位美女对吧？库涅觉得她很漂亮！」
「那、那个，嗯。那个我想是一位很美丽的人吧？」
对吧，对吧在扭动身体的库涅的旁边，莫亚娜整个脸颊红了起来。与其说是被光辉夸奖，不如说在在称赞自己的妹妹真是可爱到不行！就是这个样子。喘着鼻息的同时，在凝视着库涅。
「勇者大人！」
「什麽事，库涅大人？别称呼我勇者，希望能称呼我光辉就好⋯⋯」
「对不起。我是不会叫勇者大人一声姊夫大人的！」
「谁都没有说过那种事情吧！？」
「如果想让库涅认同的话就展现出诚意、吧，勇者大人！」
「我说，请不要以我想要追莫亚娜大人为前提在说话！」
「如果欺负姊姊的话，我打算会丢你『哔─』超辣的香料喔！库涅对姊姊的敌人是不留情面的！」
「女孩子不要说『哔─』！话说，总觉得很恐怖！」（注：那个「哔」是作者写作时自己做消音处理的文字玩法）
光辉吐槽状态极佳。顺便一提，莫亚娜和周遭的战士们都惊讶到眼睛睁得大大的了。多纳尔和史宾瑟「关於『哔─』是哪个人教殿下的啊！？」地让愤怒地在让眼神巡游着。
库涅炭──在社会上是『拥有混沌者』『出现三秒就会引发混沌』『看见她的话别出手要去向战士团连络！』被看待成这种共通认知的公主大人。
明明王都已经在眼前，在化为混沌的气氛中，对光辉投以没有动摇（？）的目光的库涅炭，
「轻浮的勇者大人。如果敢伤害姊姊絶对饶不了你。库涅是絶对不会原谅的哦！」
在展现出笑容来的眼睛身处，寄宿着一些些的期待和莫大的不安，宣言着那种事情了。


◎045　光辉编　在辛克雷亚的王都　前篇
「呼⋯⋯」
的一声，自然地就吐露出深深的叹息了。光辉，在被给予位在王宫内的一间客房里的床上坐下来的同时，对这样的自己浮现出了苦笑。
环视整个房间，被最低设置进来的家具的质量都很不错。至少，坐着的床舖就很松软。只是，虽说很简朴没有浮夸感，如果和海利希王国的客房相比就显得相形失色了吧。
那，就像是在显示这个国家所面临到的窘迫现状一样，光辉维持着无以言语的表情，倒头躺下来了。
无意识，就在一次从嘴里「呼⋯⋯」的一声在叹气。看样子，似乎是有了超过自己所认知的疲劳了。
体力上虽然完全没有感觉来到极限，但身体深处和脑海深处却像是要黏住一样感觉很沉重。是将精神上的疲劳这种意思，正是疲惫不堪这种状态的来源吧。
光辉，像是在遮从窗外涉入进来的日照一样举起单手来了。呆然地在注视自己的手时，『那时候』的触感生动地复苏了起来。
（っ、⋯⋯我，杀人了，啊）
将肉体撕裂开来的触感。空虚的眼神。喷出来的血⋯⋯
「呜」
不由得就有了想要吐出来的感觉，就在床上蹲坐起来了。
（我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分秒必争。⋯⋯为了要救莫亚娜大人她们。⋯⋯所以，应该，是没错才对⋯⋯）
像是在说给自己听一样，像是在给自己下暗示一样，在反覆着，所以不顾一切所做出来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
──不明白什麽才是正确的？
──比任何人，都还要更不相信自己？
将应该是正确的这句话在心里一次次呼喊起来，却是自己冰冷的声音在回荡着。那彷佛，就像过去在【冰雪洞窟】与另一个自己在对峙时所发出来的声音一样，哼的一声自己在冷笑的样子从脑海里掠过了。穿着黑色的圣铠，、白发中有着黑色挑染的头发，以及如魔物般的红黑色眼睛⋯⋯
「っ」
一下子就爬起来在摇着头。是神话决战以来的壊毛病。注意到时就已经掉进钻牛角尖的情况下了。那是很不好的思考。
光辉，为了改变一下心情，就回想起来到王宫後的事情了。
「虽然很煞风景，但谒见之间很漂亮啊」
不禁就自言自语起来，为了正式将光辉介绍给王宫内的人们而来到的谒见之间，既庄严又漂亮。
没有一点污点的白色空间。有好几根柱子被以会使人发出赞叹般的纤细华丽地雕刻出来。利用镜子来反射阳光使建筑物的深处都能获得照明的构造，透过不是通风口而是通光口，尽管是在最深处的谒见之间都有倾注而下的在交汇着的光柱。
而且，就连与建筑物相同坐在以切削白色石头所做出来的椅子上的莫亚娜也同样，在那有着光柱交汇的深处，都有着会令人屏息的美貌。
因为四周都是全白，更衬托出她那巧克力的肤色。就连虽然很简单却很漂料的纯白色的正式服装也是，可以使人领会到「原来如此，她就是女王」这般的合适。在那上面，只有一人拥有纯白的头发，让人感受到十足的神秘感。
在亲信们和战士团、近卫部队等都在四周排排站时，最後一个进到谒见之间来的光辉，由於对莫亚娜的印象就只有如同战士般的旅行装扮，在看见盛装打扮的她时不免都停下脚步了。
虽然马上就恢复自我走到指定位置，但从莫亚娜有点害羞的表情来看，有注意到自己被光辉看得着迷了吧。
在被年长的女性看透内心下就感受到一股无以言表的害羞感，光辉摇摇头的同时，便将回忆的焦点换到另一件事情上了。
「话说回来⋯⋯果然，备受大家的期待啊。──对勇者」
阴郁的心情在翻涌上来。在谒见之间的人们，不论是武官或文官甚至是无关人员每个人都似乎很期待『勇者』这种存在的样子。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吧。
「话说回来⋯⋯果然，备受大家的期待啊。──对勇者」
阴郁的心情在翻涌上来。在谒见之间的人们，不论是武官或文官甚至是无关人员每个人都似乎很期待『勇者』这种存在的样子。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吧。
在五年前的大规模战斗中，辛克雷亚王国除了莫亚娜和库涅外就失去所有王族的成员了。不仅如此，理所当然，也需去相当多的战士。
王族所拥有的≪天恵术≫之力非常强大。可以说是辛克雷亚王国的王牌。打出那张王牌，付出巨大的牺牲，以此都无法讨伐甚至连撤退都要拚尽全力。
因此可见，当代的≪黑王≫有多强大。现在虽然为了治癒伤势无法正面采取行动，然而连取代掉他的徵兆都没有之下，即使都受伤了却还是有君临≪黑暗者≫们之上的实力。
简直就是怪物。恐怕是过去以来最强的敌人。而且，十之八九，那名≪黑王≫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再次袭击而来吧。如此一来，失去众多王族的现今辛克雷亚王国，到了再战之时，能打得倒那家伙吗⋯⋯
前景不明。
这种时候，伴随着弗尔提娜的启示就出现异世界勇者这个存在了。
由莫亚娜的口中，使用异世界的法术、瘴气没有效果的情况，以及单人就打倒知名的≪黑暗者≫而救了莫亚娜她们的事情等被告知後，就不可能不期待了。
但是，即使明白也⋯⋯
「⋯⋯好沉重啊」
像是快要被压垮了一样。
过去，在被托达斯召唤时，有种什麽都做得到的感觉。以为没有做不到的事。没注意到拯救世界这句话的『重量』，倒不如说是因为被期待而志得意满。
现在⋯⋯只是，只不过，一昧地在害怕而已。
有可能会背叛他们的期待。会有失败的情况。而且，会犯错。
啊啊，好想逃走。但是，就因为与自己战斗、移开视线想要逃避这种自己的内心，才会与战斗做下约定。在那时候，就和青梅竹马的女孩，以及赌上性命揍过来的好友，订下约定了。
因为，不能逃避⋯⋯⋯
啊啊，好痛苦啊。
「Pa──────！！看见公主其实不一定就是公主，而是库涅！！」（注：バァンッ，是撞开门的声音）
「咿，怎麽搞的！？」
严肃和房间的们一起被打飞出去了。
埋首在思考中的光辉冷不防便禁不住地就从床上跳起来了。顺便就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出来过得可怜悲鸣也叫出来了。
一点都没有介意那样子的光辉，一边将倒下来的门踩得嘎嘎作响一边进到房间里面来的库涅，咻的一声就指向光辉。还顺便啪眨啪眨地在眨眼睛。
「勇者大人！因为感觉你变得相当郁闷了吧，所以库涅就来了！」
「诶，郁闷？话说，门⋯⋯」
看样子门是被弄壊了吧感到疑问的同时，光辉就来回交互在看着她和被她踩着的门。
但是，库涅还是不在意。
「王都就由我来带路吧！来，我们走！」
「别、别别别过来啊。话说回来，库涅大人。您有取得许可吗？随便外出的话，又会被史宾瑟先生和多纳尔先生生气的吧？」
「所谓外出就是离开王都，库涅是这麽认为的！也就是说，王都内也同如是王宫！不算是外出！」
「扩、扩大解释太过了吧⋯⋯」
库涅在阔论着。面对在苦笑的光辉，库涅「好了乖乖地跟着库涅来吧！」说了这麽一句後便招起手来。相当有男子气概。
如果是平时就会有想跟去的意思。但是，现在一点都没有那种心情。
不知道王都里的人们会怎麽去认知光辉就是勇者的事，不过，自己是与战士团及莫亚娜一起穿过主要街道进到王宫内的。理所当然，相当多人就目击到与莫亚娜及库涅骑着同一只阿洛斯的光辉。
如果到王都里去的话，或许又会被投以期待的目光。再怎麽说，现在的自己内心相当疲惫想要好好地去休息一下。
所以，光辉虽然委婉地吐露出「不，我就⋯⋯」这种客气话了，但是
「库涅式飞扑！」
「唔呸！？」
库涅炭总是很唐突。随着被放出来的飞扑，光辉被扑倒在床上了。呈现骑马姿势的库涅露出了得意的表情。但，随即，很快地就改变表情了。光辉，面对目不转睛地在注视自己的翡翠之瞳升起了紧张感。
「勇者大人。在什麽都没有的地方，怎麽去祈祷也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吧？所以，应该要先去看、去听、去感受。库涅，认为这才是该做的」
在这样的房间里面磨蹭是不会浮现出正面的想法。彷佛刚才的自己被看透了一样，使光辉不禁睁大起眼睛了。
突然一变，库涅嘿的一声笑起来後，
「我也想要听听异世界的事！虽然知道这边的世界，但也请告诉我勇者大人的世界！库涅想知道！」
「啊，恩⋯⋯这样啊。那麽，我们走吧」
被库涅善变的气氛和表情给带着走的光辉，只是，觉得库涅的说法也很有道理，点了点头後就为了转换心情请她来当王都的向导了。
而，就在这时候，
「怎、怎麽搞的！？门。发生什麽了！？光辉，你没事──」
好像来拜访光辉的莫亚娜大人登场了。
然後，就看见女王大人──不如说是看见重度的妹控了。溺爱着的妹妹，正跨坐在躺在床上的男人的身上。仔细看──光辉所找到的藉口是，为了不让扑过来的库涅受伤才会不由得抱住的，这是真的，但──光辉的手就放在最爱的妹妹的腰上。
原来如此。
「弗尔提娜大人说了。要杀了光辉」
「你说谎。话说，这是误会！你误会了啊，莫亚娜大人！」
是受到怎样的误解呢在理解过来的瞬间光辉就试图拚命地解释。但是，这种时候不会看气氛的库涅炭补刀了。
「姊姊！好厉害耶！勇者大人，硬梆梆的！」
无论如何，都希望把『腹肌』等主词加上去。搞不懂是故意的呢，还是天性使然呢，不管怎麽说，光辉认定库涅是麻烦制造者了。
但是，没有时间去向库涅抱怨一番。表情已经如同般若一样的莫亚娜大人，将手往经常佩挂在腰上的剑握去，
「天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噫，别当真啊啊啊」
对最爱的妹妹妹做『恶作剧』的无礼之徒袭击而去了。
在发出悲鸣的同时，光辉立刻，一边用一只手抱起库涅，再用另一手的手掌产生极小的の障壁来逸开剑击。姑且，没有拔剑就不会被砍，但莫亚娜的般若表情会让人有将刀刃拔出来的联想，使光辉有种必死的感觉。
用动摇又鲁莽的姿势挥下去时，就因为被架开来使莫亚娜失去平衡，就这麽倒落在光辉的身上。
光辉解除障壁後，立刻就抱住莫亚娜了。
这时候，
「莫亚娜大人！？刚才，那麽大的声音是怎麽──」
如父亲般在溺爱着姊妹俩的最强的近卫队长登场了。
队长先生目击到了。床舖上，如亲女儿般的姊妹，被一个男人用两只手左拥右抱的景象。
「天诛啊啊啊啊啊啊啊」
「噫，你误会了啊啊啊」
在王宫的一角，勇者大人的悲痛惨叫声再次回荡开来了。
顺便一提，面对史宾瑟的一击光辉用双脚接下白刃了。这时，倒下来的史宾瑟就往光辉的重要部位进行脸部俯冲，正当光辉痛到在苦闷之际，双手各自抱着莫亚娜和库涅，重要部位上贴着史宾瑟，使得赶到的王宫众人都因目击而发出悲鸣就无须再提了。
「呜，好倒楣⋯⋯」
在热闹的王都商店街里，响起光辉的可怜声音了。一旁，戴起风帽将脸遮起来的莫亚娜和库涅在走着。莫亚娜像是感到很抱歉，库涅则大声地在欢笑着。
「你看你，库涅炭！都给光辉添麻烦了，请你稍微反省一下！」
姑且，二人都有向光辉赔不是，但库涅有在反省吗光看外表就很感到怀疑了吧。也很罕见，莫亚娜放出了在斥责的言语。
「对不起，慌慌张张的勇者大人很有趣！」
「好可爱喔，库涅炭！有好好地在道歉呢！」
「不，道歉的很微妙不是吗，很自然地有种被藐视了的感觉⋯⋯」
面对对妹妹很溺爱的姐姐，及对每件事都分变得很清楚库涅，使光辉不快地瞪过去了。
「来来来，勇者大人。请你吃王都的名产吧！用姊姊的钱！」
「交给我吧库涅炭！姊姊，为了这种时候存了很多的零用钱！」
判明意外的事实了。女王大人个人使用的金钱好像是零用钱制。
在谒见之间介绍光辉时，在场有位马上就快要散掉整个人晃个不停的老爷爷，不过，这名老爷爷，事实上好像是首席文官（宰相的立场），就连负责财务相关的人也有被介绍。
面对步履蹒跚的老爷爷，被给零用钱使藏不住喜悦的莫亚娜大人⋯⋯
浮现出那种景象，使光辉心里比较缓和了。
但是，总而言之，应该说的事情就应该要说出来吧。
「莫亚娜大人。面对库涅大人若无其事的死皮赖脸的要求可以不要示弱吗？」
事实上对满肚子黑水的妹妹会不会溺爱过头了呢？光辉露出苦笑的同时试着说出来了。
但是，反驳的不是莫亚娜大人，反而是小流氓扑过来了。
「？勇者大人是希望让一个八歳女孩子出钱吗？是这样吗？身无分文又无业的勇者大人！」
「咕噗！？」
「我明白了。面对没有钱的成年人的勇者大人，就由八歳女孩的库涅来请客！⋯⋯虽然是拚命存下来的零用钱，但可以为了勇者大人而使用！」
「够了！我已经都明白了请你别这样！四周的目光很刺人！」
是这样吗？库涅用感到不可思议的表情在感到困惑了。光辉认为。这名幼女，絶对，是能够分辨是非的。
近来的幼女都很恐怖。脑海里浮现出关於魔王的女儿的回忆，而且，怕就怕会浮现出继承那位父亲的性质的幼女，会和眼前的这名满肚子黑水的幼女感情很好携手合作的景象，一想到就使哆嗦地使身体在颤抖了。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吧。简直就是噩梦。
光辉，若无其事地发誓了。极力不要去刺激到幼女。
而，就在这时，是在道路的前方发现什麽了吗，库涅悄悄地就跑起来了。真的就是突然动起来感觉到的同时，光辉便追在急忙追上去的莫亚娜的身後了。
「⋯⋯那是」
在视线的前方，库涅巧妙地穿过人群。见状，不禁就使光辉发出感叹的声音了。
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娇小的库涅就在自己的脚下奔跑着。令人惊讶的是，看样子库涅的意识能够感受人的视野和视线，在避开它的情况下好像能进行就连暗杀者都会大感惊讶的隠密行动。
「库涅很聪明。不，是很会观察，应该是这样才对吧。很惊人能够领会出人的想法和考虑。感觉或许是有了读心能力了吧」
「能察觉想法⋯⋯」
一边库涅畅行无阻地穿过人群莫亚娜一边在说着。
「那个，能让人找不到进行活动这件事，好像就是那个的应用。如果仔细去看、去听、去感受的话，就能明白任何人的意识是对往哪个方向吧」
「以此来混到战士团的行李里面去的吗⋯⋯」
「啊啊。很厉害吧！我的库涅炭！」
「是、是啊。某方面的意义，是很厉害⋯⋯」
以得意的表情在夸赞妹妹的姊姊。确实内容很惊人，但⋯⋯
看见库涅潜入进某间水果摊的後面去时，总觉得很浪费才能，不得不就这麽认为了。
像是夫妇所经营的水果摊，店内摆满五颜六色娇嫩欲滴的蔬菜和水果，在货架後面主人正很有活力地拉开嗓门在揽客了。
库涅炭用爬的靠近到他的後面。然後，
「碰──────嗡！！什麽时候有会是公主的错觉了！？我是库涅！！」
「叽呀呀呀呀呀呀，什麽事！？」
店主摔倒了。恐怕是恩恵术吧，然而面对突然在背後鸣放开来的爆炸声响，同时大地喊叫的谁就出现了。会吃惊也是正常的。
整个人跌坐在地的同时回过头去的店主，就看见有个露出满面笑容比出万歳手时的库涅就在那里，而後就无力地垂下肩膀来。微微地「又是库涅大人啊⋯⋯」浮现出这种感到困扰的表情。
「希尔奥叔叔，库涅来了！请给我，三个克克利！」
「谢谢惠顾。有句话很想说，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来吓唬人啊，库涅大人」
看样子，库涅是这家店的常客，好像还是顺便会吓唬店主的惯犯。
「啊哈哈哈，丈夫的话就不用去管他了。库涅大人。不拿捏分寸，又会被战士长大人教训的哦」
把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的丈夫晾着不管，有位身材不错的妇人正在挑选克克利。面对，正如商店街的大婶般模样的她，追上来的莫亚娜很不好意思地付钱了。
「不好意思库涅总是这样。她呀，特别中意这家店的水果吧」
「啊啦，陛下。今天是姊妹俩一起出门啊。哎呀，请不要在意。不管怎麽说，我家的人都很期待库涅大人能来光临」
「这麽说真是帮大忙了」
光辉，在看着与他距离一步之远的水果店的夫妇和莫亚娜她们的互动。
在库涅的登场下四周的人也都注意到王族的姊妹在场的事情了，不过，他们的表情看得出都有着亲切感。没有过度的敬意，感觉关系非常亲近。然而，在没有轻视的目光下，任谁的眼睛一看都会明白的敬爱之情。
看样子辛克雷亚王国的王族和人民之间的隔阂非常的小的样子。
但是，光辉在意的并不是那件事。要说直率又很亲民的王族，光辉就认识莉莉安娜公主。对光辉来说，那不是很稀奇的事。
光辉紧盯着在意的点一直在看，事注意到那股视线了吧妇人便出声来攀谈了。
「喔呀，你是⋯⋯难道是目前传闻中的勇者大人吗？」
「诶？啊，是的。姑且，是这麽被称呼的」
「哎呀，这样的话别说是三个克克利了，不能不稍微多送一点了呢。话说回来，您这是怎麽了吗？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盯着瞧的样子」
这麽说，妇人啪地在拍打的，就是佩挂在她腰上的剑。
没错，水果店的妇人有佩剑。如果有仔细看，店主是必然的，在向库涅攀谈的隔壁店家的店员们，几乎所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有佩戴最低限的武装。
只是商店的人，只是一名主妇的人，每个人的腰上都佩有一把剑。
光辉以困惑的感觉寻问了。
「那个，你也好店主也好都是这家店的人对吧？事实上隷属於战士团不是轮值日就没办法来帮忙」
「？嗯，没错。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做生意⋯⋯」
「嗯，那个，为什麽要佩剑呢？」
从妇人露出不明白为什麽要这麽问的样子来看，看来王都的民众会佩剑是很普遍的，似乎不是什麽特殊的现象。
「那勇者大人。这里是世界的最前线对吧？虽说战士们各个都是战场的专家，水果店也没有不去战斗的理由，≪黑暗者≫不会因为是水果店就放我们一马的吧？」
「那、那就是会战斗吗？」
「嗯，是的，没错会战斗哦。这座王都不会变成战场。当然，要祈祷那种事情不会发生。什麽都不做，什麽都做不了，但只有死就不必了。反～正啊，平时就有在痛扁丈夫了。一、两只≪黑暗者≫，不算什麽的哦」
说着那样的话，妇人就一边啪了啪在一旁显露出很值得同情的表情的丈夫一边爽朗地在笑着。
最前线──这样就对那名词的意思很有真实感了。
留在这座王都的人们，任谁都有迟早要一战的觉悟了。王都的民众都有着每天都过着会成为总战力的觉悟。
去看一旁的莫亚娜，会发现她是以沉默的表情垂下了视线。并非──受到打击。那种表情，是平静地，在接受他们的觉悟。
光辉环视起周遭来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明天，说不定要赌上下个瞬间可以生存下来的权力而相互杀伐。使拥有那份觉悟在过日子的人们。
扑通地，在内心里洒落开来。（注：ポロリと、心の内がこぼれ落ちた。请想像是一滴水滴在水面上飞散开来的样子）
「你不会，害怕吗？」
妇人显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了。然後哈哈哈地笑起来的同时，
「这个嘛，当然是很害怕啊！但是呢，你瞧，如果是为了这家的克克利，和期待这东西的客人的话，嘛，是可以稍微努力一下的。对吧，你？」
「唉啊。我们要是不卖克克利啊，任谁在王都可是都买不到的。努力去战斗的人们吃不到一颗克克利，水果店的店主是不会被认同的」
耸着肩膀的店主，将太太挑选好的克克利拿去稍微清洗一下。克克利，是一种外观呈现黄色类似苹果的果物。库涅马上就咬上一口。身为公主却用不管到哪都会被吐槽豪迈感吃起来了。
咯咯地在笑着的同时莫亚娜也在吃着，於是就用眼神在催促光辉「来吃吧」
光辉，因夫妇俩的话语使心里兴起波澜来的同时，吃了一口了。瞬间，浓厚的酸甜滋味就在嘴里化开，丰富的香味在刺激着鼻腔了。最接近的，是李子吧⋯⋯只是，即使是地球的都没那麽好吃。
「真好吃⋯⋯」
「对吧，对吧！因为是库涅推荐的，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库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库涅は当然だと思います！」
明明不是店主夫妻，不知为何库涅却是露出一点相当得意的表情。嘴巴四周都沾满了果汁。妇人再次哈哈大笑起来的同时，便仔细地在库涅擦嘴。莫亚娜，「给、给您添麻烦了」地说着明明是女王却在感到抱歉。看见那样的莫亚娜使店主露出微笑了。
在注视他们的光辉，再次，吃起克克利了。为了这个，为了想吃这个的人们，水果店的夫妻一旦有状况就得去战斗，将那句话也跟着在咀嚼着。
分外明亮的月亮挂在天上闪耀着的夜晚。
直到太阳落下才被库涅带回来的光辉，将手倚靠在客房的栏杆上的同时，疲惫地在眺望月亮了。王都，和地球上的都是不同，默默地在照耀着。
冰冷又神秘的月亮经过绿洲的反射能看见像是双生月亮一样的景象，感觉是非常漂亮的风景。闪闪发光的水面也美的很梦幻。
光辉将视线落在什麽都没有在水面摇晃着的明月上的同时，就回想起库涅那野蛮女孩的举动，以及以呆萌的姊姊模样在宠溺着的莫亚娜，嘴角就浮现出小小的笑容了。
回想起在那间水果店吃到克克利後的事。
接着就被带领到王都内最好的武器店了。
从店舖的後门「砰──────！！来重新调查公主的定义！就是我库涅！！」地登场，同年龄的男孩「哇啊啊啊啊，库涅大人又出现了！？」地跌坐下来了⋯⋯
在下一个访问的绿洲之河的渡船口，特意从水里「沙──────啪！！是王宫的饭桶？无法否定！是我库涅！！」地跳出来，「哇啊啊啊啊，总是从水里！？」地一边在大喊的同时渡船店的渡大叔就跌入到河里面去了⋯⋯
但是总是常常发生的事吧，一边笑着「请原谅我吧」一边平然地回到船上，用恩恵术一起与库涅的衣服弄乾⋯⋯
事实上面对一边进行完全包围一边在跟踪光辉他们由史宾瑟所率领的近卫队，和多纳尔所率领的战士团往背後绕过去，「砰──────嗡！！都在公主的掌握中了哦！是我库涅！！」地现身，「哇啊啊啊，殿下！？为什麽，殿下会在那里！？」地将近卫和战士们的自信都打个粉碎⋯⋯
也就经常有人会说只要出现三秒就会陷入混乱。
但是，那麽野蛮到不行的库涅，光辉，更是没想到她只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孩。
「为了去见、去听、去感受，只要去做吧⋯⋯」
或许，今天遇见有直接交谈过的人们，都是库涅挑选，特别是以所说的话语来使光辉受到影响的人们吧。
但是，明明只是稍微交谈一下而已，现在，应该不会使光辉的心动摇成这样才对。
「大家⋯⋯都很有活力地在过生活啊」
相遇的人们，不论谁，都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有自信。对自己感到骄傲。
要怎麽做，自己才能像他们一样有自信呢。值得骄傲吗⋯⋯能被信任吗。
「如果来到这个世界，是被要求要去战斗的话⋯⋯明白吗？」
但是，那样子，又和被托达斯召唤时有何不同呢⋯⋯
光辉摇摇头了。又陷入到钻牛角尖了。被召唤，体验到第一次的杀人，听到这个世界的事情和活着的人们的话语⋯⋯心真的很累。
今天已经能休息了吧。这麽一决定，光辉便转过身了。
「你好，是我库涅」
「噫iiiiiiiii！？是什麽时候！？」
显露出莞尔的微笑同时，库涅炭不知不觉就在身後。这使得光辉的惨叫回荡开来了。


◎046　光辉编　在辛克雷亚的王都　後篇
「没事吧？　勇者大人」
「很有事！为什麽你会在这里！？不如说是什麽时候！？」
紧紧抓着扑通扑通地在跳个不停的心脏外面的衣服，光辉哆嗦地缩成一团的同时扯开嗓门了。
也忘了要对王族使用敬语，用原本的语气吐槽了起来。
就那麽，以莞尔的微笑偷偷出现在背後的库涅炭很恐怖。正常都会感到恐惧的。全力呐喊出「这个幼女真是够了」
「哼！连勇者大人都不会注意到库涅的『偷偷摸摸之术』很厉害对吧う！」
「这已经不是厉不厉害的的层次了⋯⋯连≪气息感知≫都没办法⋯⋯」
「嗯～。≪气息感知≫这是怎样的技能我不是很懂，但⋯⋯勇者大人的意识，完全就都心不在焉对吧？」
库涅约略地在感到困惑。她说，完全处在心不在焉下，在很疲劳的状态下，并用自己的特技和天恵术要偷偷靠近是很容易的。
「并用天恵术？库涅大人的好像是≪再生≫这个对吧⋯⋯」
「嗯嗯。因为能使砂漠恢复绿意所以被称为≪再生≫，但是它的本质就是将恩恵力的收束≪固定≫调整这些进行直接干渉的法术」
所以，能让大气中蕴含的微量恩恵力和自己的恩恵力进行调整？调和，由於存在不容易使人明白──如果要说的详细一点的话就是能做到『同化』这件事。
「所以是库涅式『偷偷摸摸之术』Lv２？」
「王族固有的能力，任何事全都能活用⋯⋯」
光辉感到头痛了吧用手指在按压自己的太阳穴。
「勇者大人，勇者大人。要和库涅聊一下吗？」
「⋯⋯不，已经要休息了──」
对王族的敬意已经完全不知飞往何处的光辉，拒絶库涅的要求了。
但是，偶然对上的视线。一看见库涅的眼神话整个都说不下去了。
相当深。忽然就使人屏息。那里寄宿着切实又迫切的情感。和个性奔放又喜欢恶作剧的野蛮公主的模样不同，是隐藏着什麽的人的眼神。
「能稍微聊一下吗？」
「⋯⋯要聊什麽呢？」
面对光辉的回答使库涅微微地张开了嘴巴。答答地走到光辉的身旁站立着往绿洲的方向──在眺望着王都。
「今天感觉如何呢？王都是个好地方吧？大家，都是很善良的人对不对？」
「嗯，没错。都是很好的人们。虽然处在连明天会如何都不知道的现状下，却没有絶望⋯⋯谁都做出某种的选择，那是正确的以及⋯⋯对自己感到骄傲」
库涅大大地点了点头。只是，那表情不知为何，与在王都带路时所显露出来的自大模样都看不见了。不如说，浮现出像是失去感情一样的面无表情。
只看见她天真烂漫的一面的光辉，再次感到讶异了。
「您会拯救吗？」
「⋯⋯果然，目的是那件事啊」
光辉叹息了。正如预料中的那样，库涅不只是个天真烂漫的公主。
「是的。那也是目的之一。因为会给勇者大人添麻烦」
恐怕有去问过莫亚娜吧。光辉对战斗的事抱持着迷惘。还昭示出不与≪黑暗者≫战斗可以解决问题的选项。
虽然库涅很和蔼可亲，不过，或者说自己或许还没有被完全信任。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光辉在思考那件事看着默默不说话的库涅。
「库涅，姑且是王族，所以想要去拯救人民。因为我知道辛克雷亚王国，不，人类这个种族，已经到了极限了。不来拜托勇者大人是拯救不了的吧」
「库涅大人？」
但是呢，面对继续在说着的库涅，光辉投以感到讶异的表情。然後，就对接下来的话无言以对了。
「对於状况，或是对与勇者大人的心情，如果觉得很勉强的话──请逃走吧」
「什麽，⋯⋯」
一边说希望可以来拯救，又一边说已经没有退路的同时，耀光辉自己判断逃走的这件事。不用在意见死不救，不去拯救也可以，说着那种令人不敢置信的话语。
「但是，到那个时候无论如何，都请您带走姊姊」
不管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没关系，都要让姊姊可以活下去。那句话，使光辉回答不出来。并不是要否定。因为不明白库涅的想法。
面对在混乱中的光辉，库涅勉强才使双方四目相接。
「勇者大人，已经推估出怎麽回到自己的世界的方法了吧？」
「为、为什麽那⋯⋯」
「听姊姊说过了哦。勇者大人一开始，就已经确认能回去了。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是以回去这件事为前提了吧。但是，面对不知道该怎麽回答，有听说勇者大人一点都没有慌乱的样子」
换言之，就是有推估出能回去的方法。
「只是，恐怕那不是自己想办法就做得到的方法。是时机呢，还是什麽必须要的特殊事象呢──或是，会有人来迎接呢」
「为什麽，你会这麽想？」
「因为勇者大人不论是杀人或是战斗都很讨厌对吧？能有此要求的世界就不是絶望的吧。如果以此被说不能回去，一般来说只会更感到絶望而慌乱起来。勇者大人还很从容，就是确信能够回去」
「⋯⋯哈哈，败给你了」
被一个连十歳都不到的女孩给看透了。而且，从光辉的反应来看也可以看见自己的推测无疑是正确的。也好像有去套话的样子。
光辉并不需要露出苦笑。
还很从容。那是事实。
明了雫她们应该是不会弃光辉於不顾。被异世界召唤的事实莉莉安娜是会确实去传达的，不久的将来就会打开传送门的吧。肯定应该是能够回去，一旦有事如魔王的他，还是会赴汤蹈火的。（注：最後半句的原句知ったことじゃないと切り舍てることだってできるのだ。直接翻上下文大家会看的很辛苦，因为它是负负得正的写法。这边直接用正面去解释）
会感到痛苦是自己的新造成的，而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
某种意义上，正因如此，才会这麽集中在自己的情绪上。没错，比起这个世界的危机还更是如此。
虽然明知就在絶望之渊中，但最终，还是会优先想到自己。
光辉想到了。啊啊，自己真是个卑鄙的家伙。
「才不会卑鄙吧？」
「诶？」
彷佛内心话被读取了一样。光辉突然睁大着双眼在看着库涅。
库涅感到困扰地微笑了。
「勇者大人，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义务。毫无关系的勇者大人不需要有罪恶感。因为──」
──因为就连王族的自己，都会以自己的情感为优先而说出不用去拯救也可以的话来了。
「那是⋯⋯」
「确实，库涅非常喜欢王都的大家，是希望能拯救。那不是谎言而是真心话。但是，对库涅来说最重视的就是姊姊了。如果要将姊姊与所有的人民都放在天秤上去做衡量，我会偏向姊姊。比起非常喜欢众多，唯一深爱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无疑是王族不该说出来的话语。
「姊姊已经到了临界点了。之前的战斗使用天惠术过头了，已经没剩下多少力量。任意驱使到无法再回复了。下次如果再与那位≪黑王≫战斗的话一定会死的」
「那个白发是⋯⋯果然是那样啊⋯⋯」
「是的。父亲和母亲、哥哥和叔父、堂兄弟也好大～家都死了。多纳尔和史宾瑟他们的家人也都一样，但是即使如此，对库涅来说真正的家人，最爱的，就只有姊姊一个人。库涅，只有失去姊姊──是忍受不了的」
明白已经是超过恶作剧的限度，即便如此会拚命夹藏在战士团的行李中离开王都的理由就是那个。
照着天启离开王都往最爱的姊姊迫近过去的魔爪。听闻那件事，就禁不住要想要冲出去了。就连王族的义务也好，会给他人造成麻烦也好也没有会去考虑的余地了。
那不论对谁都会是最壊的结果，也很明白会是很残酷的背叛，但姊姊死掉了还活在世界上，库涅想都没想过。姊姊要是有个万一，在那遗体旁边自尽都在所不惜。
所以，那样的自己⋯⋯
「呐？库涅终归是『如同公主的什麽』喔」
不是笑话一类的。库涅比任何人，作为库涅・迪・席尔特・辛克雷亚都要更不认同王族了。
光辉在注视库涅了。这麽年幼的少女将无数的的想法，都藏在那娇小的身体里面了吧。
──比起去追求拯救多数人，不如去救自己所重视的人
光辉的脑海浮现的是，在过去曾对自己说过相同话语的人的身影。
自私吗？
不负责任吗？
应该去轻蔑『恶』吗？
「如果要逃走的话」
「什麽？」
「如果我选带着莫亚娜大人逃走，库涅大人也会一起来吧？」
面对光辉的提问，库涅不知为何大感意外起来，
「不要？」
「⋯⋯」
「库涅，只要姊姊能活下去就够了。如果能在某处活下去的话，光那样库涅就会努力了。因此，会接手成为女王的」
光辉心想，果然是这样啊。
库涅如果是一个会抛弃除了姊姊之外的一切的人，那麽就不可能会被王都里的人们所喜爱了。就不可能称作是在恶作剧，而在王都内露面四处奔走的。
而且，聪明如她，肯定是确信未来会败北。就连许多人类会被抓去当成家畜的未来、和一部分人持续在进行游击，那麽痛苦地在战斗着的未来、自己要成为支撑他们的中枢，肯定都有去想像过是不错的。
因为她的天恵术≪再生≫，在荒废的世界里，正是能发挥支持人们生存下去的基础的本领。
光辉，不禁就要将「那麽就将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带到别的世界」这句话挂在嘴边，但是，硬是强忍下来噤口了。
向拉迦尔提议时，心里就像书架上的所有的书都倒下来的图书馆一样地五味杂陈了。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建议。
在冷静下来的现在，是更不可能轻易说出口的。因为，能成就它的不是自己。也不知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即使愿意支付也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接受。
没办法将那种不确定的希望说出口。
面对总觉得像是很痛苦一样皱着一张脸的光辉，库涅忽然就以会使人放松的氛围开口了。
「好了，库涅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如果要做结论的话，可以的话希望可以拯救世界啊～。啊，但是不可能的话只要带着姊姊快点逃走就好！之後的事就交给库涅吧！就这样！库涅是很冷静的。超冷静的人，我想就是库涅了！」
转呀─转─库涅，转呀─转─库涅！地在原地打转并且反覆地唱着，面对总是天真烂漫的库涅，光辉显露出复杂的表情。（注：　くーるくーね，是玩「くる」和「くーね」，的读音梗。前者是旋转起来的意思，後者是库涅的名字）
库涅忽然停下了转呀转转─转─库涅之舞後，便咻的一声指着光辉，投以恶作剧般的表情了。
「那麽那麽，就来作今天最後的布局吧！勇者大人、勇者大人。王宫西边的阳台有个絶世美女吧？现在去的话，就能见到斟好酒的美女了哦！或许会是个加深关系的机会？」
被姊姊的魅力所迷倒，无论如何，都不要抛弃她请变得去喜欢上吧！这种心声不断地在萦绕着。
光辉总觉得有听见这样的声音了。
「顺便问一下⋯⋯拒絶权呢？」
库涅莞尔地笑着说了。
「我会大叫的喔？『咿呀──，勇者大人，你要做什麽！？将库涅带进房里来！是要对这副『姣好的身材』做什麽呀～～～』大声地叫出来喔？」（注：ないすばでぃ=姣好身材=Nice Body）
「我马上就去！好想快点见到美女啊」
光辉很有活力地回答了。就连要还真是恶劣这样去吐槽都做不到。
即便没有偷偷靠近过来，库涅炭平时就很可怕了。特别是笑容。
光辉来到被库涅告知的地方了。
路上，从建筑物的暗处嗯～地现身出来的史宾瑟「这种时间要去哪？」地给询问了，但光辉「是库涅大人⋯⋯指引的」用死鱼眼来回答时「⋯⋯这样啊，对不起」被以同样的像是死鱼般的眼神给让路了。
会让人想像的到在过去，肯定飘荡出一股哀愁感的近卫队长也发生过许多的往事⋯⋯
好了，莫亚娜大人会在哪里，於是光辉就让视线巡游起来。
然後，
「⋯⋯是光辉吗？」
而，声音就从头上落下来了。抬头一看，便看见在二楼阳台的扶手那里有着莫亚娜正像是感到很不可思议在俯瞰着的身影了。
就在将月亮遮起一半来的尖塔背面，隐约染红着脸颊的模样，相当，具有魅力。
也可以看见月光下如白雪般的头发隐约带着磷光，面对那既神秘又娇艳的模样，使光辉不禁感到赞叹了。
「怎麽了，为什麽会在这种地方」
「是受库涅大人的引导」
是动揺的缘故吗，彷佛就像是信奉库涅神的虔诚信徒一样光辉将回答重复播放出来了。
莫亚娜在大吃一惊後，一拍，像是憋不住一样噗哧地笑出来了。
「是吗是吗。被引导了的话就没办法了吧。来上来吧。稍微陪我喝点酒」
「啊，好的。那麽⋯⋯」
被微妙的害羞感袭击了的光辉，匆匆忙忙就近到建筑物内走上了阶梯。看来莫亚娜的所在之处就在接邻走廊处的阳台，所以门是打开着的。
宽广的白色阳台上，莫亚娜正一只手扶在造型很优美的扶手上另一只手则是在晃着玻璃杯。面对些微展露出的微笑身影，使光辉再次动摇了。
「从刚才开始就怎麽了？感觉很生硬。是和库涅怎麽了吗？」
「⋯⋯只是稍微聊了一下而已」
光辉动摇的原因，这幸好是库涅造成的。因为被吓到的很厉害，心想这样的程度是可以被容许的同时，便重新振作起来站到莫亚娜的身旁了。
「聊了些什麽呢？」
莫亚娜这麽寻问的同时，就将自己的玻璃杯往光辉递过去了。
是什麽东西呢使光辉感到困惑。仔细看扶手上放着一支酒瓶，但玻璃杯就只有莫亚娜所拿着的一只而已。因为是一个人在喝所以很正常的吧。总之，要对饮，就是要双方要共用一个杯子⋯⋯
究竟，和女王用同一个杯子喝好不好呢⋯⋯
看见硬是将杯子递过的莫亚娜所显露出来的表情，明白就在说自己不在意。
光辉「好吧」一声後就让自己接受下来，便将杯子就口了。琥珀色的酒乍看之下就像是威士忌一样，不过，味道却是果实酒。因为有着熟悉的香味和味道，估计大概是使用克克利所制成的吧。酒精的浓度也不高，很顺口非常好喝。
看见光辉中意的样子使莫亚娜开心地在笑着的同时，特意来倒酒了。
感到很惶恐的同时，光辉对提问回答了起来。
「是关於今天，遇见的人们都是很好的人这些话题」
「这样啊⋯⋯你这麽觉得的啊」
「是的」
光辉大大地点了点头。然後就感到有些迷惘。该不该去提身为王族的库涅所提出的请求呢。但是，马上就摇摇头将那个想法给舍弃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喝了一口的酒。
「还有⋯⋯就是你，已经到达极限的这个话题」
「⋯⋯」
一瞬间，莫亚娜愣住了。然後，就展现出无以言语的表情，啪的一声就将杯子从光辉手上拿了过去，就一个人把酒喝光了。呼地像是在叹气一样从吐出来的气息，飘散出一股甘甜的水果香气。
「因为很残酷地⋯⋯战斗过了」
「是五年前的事吗？」
「嗯。真的如怪物般的家伙。会从什麽都没有的地方喷出瘴气，其全部都能变成惊人数目的武器，或是变成野兽。那种≪黑暗者≫，见都没见过」
语气改变回来，那目光往过去飞去。脱下女王的面具後，就只是以身为莫亚娜的立场在谈论吧，使光辉默默地在倾听了。
「大军的数量也很惊人喔，不论是谁都拚命在战斗。我也是，持续在使用≪加护≫之力。但是，不论怎麽拚命地在战斗，大家还是死了。不管怎麽驱使≪加护≫，都守护不了」
由於天恵术≪加护≫所带来的恩恵力之光，才能防止瘴气的侵蚀。那正是，能针对≪黑暗者≫使用瘴气来成形当成武器来挥舞的类型所进行的攻击，产生出庞大的防壁。
莫亚娜，在地狱般的战斗中所负责的就是守护战士们。
但是，现实是，不论怎麽使尽力气都无法完全守护住。能理解以守护者为职责的她会有多麽无力呢⋯⋯
「有奉献出生命的觉悟了。在那场战斗中打算倾出全力。但是，应该活下来的不是我，而是哥哥」
「那是⋯⋯」
光辉不由得便插话了，但却对莫亚娜显露出来的茫然眼神，以及眼神中因漩涡而兴起的强烈後悔将话语打住了。
「哥哥的≪天光≫，是长於杀伤能力的天恵术。钻过父亲他们舍命锁打开来的缝隙给予≪黑王≫沉重伤害的人就是哥哥哦。当然，如果能从≪黑王≫的最後反击下守护好哥哥的话，明明就还会有希望的」
莫亚娜的哥哥──纳达・迪・席尔特・辛克雷亚，是以父王他们的性命为代价，确实地给予≪黑王≫重重的一击。但是，身负致命伤等级重伤的≪黑王≫，在最後的最後放出全力的一击了。
结果，被钻了技能施展後所造成的僵直的空档纳达就死了，就连≪黑王≫也被部下带走以撤退的情势收场了。
莫亚娜，虽然为了要守护纳达而拚命地在施加≪加护≫，但却没能来得急。面对莫亚娜注入所有的生命的前一刻在纳达死亡的情况下，使得≪加护≫被强制解除了。
她的後悔就是，如果在≪黑王≫反击的瞬间就注入所有的生命一样去使用≪加护≫的话，哥哥就能得救这件事。
当时全力以赴了。所以，想再多也无济於事。但是，不可能不会去想。
「面对去讨伐逃走的≪黑王≫，哥哥≪天光≫是最有效果的。讨伐≪黑暗者≫後，要使世界恢复原貌库涅的≪再生≫是不可或缺的。世界需要的，不是像我这种已经是耗尽的人」
「你说得太过了，莫亚娜大人」
接着，就从打算再一杯灌下果实酒的来自虐的莫亚娜的手，光辉不惊动她就将玻璃杯给抢走了。
莫亚娜将视线往光辉望去。在目不转睛注视着的同时，啪答地掉下了眼泪。
「呐，光辉。库涅，有没有向你提出希望带着我一起逃走呢？」
「──唔」
「啊哈哈，那孩子，果然有去拜托你啊」
姊妹俩一个样，为什麽都这麽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啊。光辉以迁怒的感觉在内心发起牢骚来。
「为什麽会知道呢？」
「当然是，因为我是姊姊罗」
「姊妹俩都一样，观察力很好呢」
「呵呵」
稍微有点开心起来在笑的莫亚娜，就带着那稍微得意的样子叮嘱了。
「我不会逃的吧？要来硬的就饶了我吧？」
「⋯⋯都变得那麽褴褛，即使如此还是要战斗吗？明明都明白下次可是会承受不住的？」
「嗯」
轻易地，就选择了一条死路。那句话，使光辉的心里面有了什麽嫌恶感了。
「⋯⋯为什麽，你能这麽坚强。为什麽大家，都能轻易做到我做不到的事。说不定会死的啊。战斗就是要将谁给杀了的吧。不会害怕吗？」
「光辉⋯⋯」
「究竟是为什麽。为什麽，能毫不迷惘地就做出那样的选择。要怎样才能那样子部迷惘，自己就能拥有自信活下去了」
彷佛就像在迁怒一样大声起来，光辉像是在瞪人一样注视着莫亚娜。
「该怎麽做，当你想到『正确的』便能做出选择了」
莫亚娜阖起眼睛了。从那之後就像是感到困扰一样在笑着，用感觉很疲惫的声音编织出话语。
「不会有迷惘的感觉？不会觉得後悔う 没那回事。我总是很迷惘，非常後悔。光辉，是你对的我的评价太高了哦」
事实上，刚才就将後悔给说出来了。被诉说出来，使光辉突然睁大起眼睛来了。
没错。没有守护好哥哥。当时，没有更主动一点。是不是没有更尽一点力，只是没有将贬低自己的後悔说出口不是吗。
光辉茫然地像是感到羞耻一样低下头来了。
「岂止如此，还是个相当一无是处的人对吧？说真的，都拚命在忍着不去骂光辉了」
「诶？」
「为什麽会是『现在』。如果能被拯救的话，为什麽不在五年前的那一天来。我就抱持着那麽不讲里的心情哦。明白即使是搞错对象没错，但还是努力不要说出口」
结果还是说出来了呢，很不好意思地在搔着脸颊。光辉愣住一段时间後，就「迁怒我们是彼此彼此」一句话配合苦笑在回应着。
莫亚娜的表情变的严肃起来後，就对着光辉投以真挚目光。
「我很明白库涅的想法。也有感觉到作为王族的责任。认为自己的选择掌握了众多人的命运残会害怕到想逃走，什麽是正确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只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
「是什麽？」
──即使，现在逃走，能活下来，我也不会被救赎
逃走这个选项的尽头，即使能存活下来，但那不会得到救赎。
「光辉也是一样吧？」
「我吗？」
没想到会听到这句话吧，光辉的表情便的犹疑起来了。莫亚娜是对那样的光辉感到很奇怪吧噗哧地哈哈笑起来的同时，便缓缓器将食指伸出来了。
隐约可见许多的细小伤痕，但是，感觉很漂亮的手指，就轻轻地在抚摸着光辉的眉间。
「这里经常会出现皱纹，是以痛苦的表情在烦恼，但是絶对不能停止思考。明明被随意叫过来，即便没有责难，岂止如此还发出悲鸣杀了不想杀掉的对方，并且救了我们」
「那是⋯⋯」
「就连相遇的人们的想法、库涅的心愿、我都选择都全部接受下来⋯⋯『都变得那麽褴褛了』这句话，我要原封不动还给你」
在抚摸眉间的指尖，咻地就滑过光辉的脸颊。那指尖的触感，不知道为什麽感觉很舒服，使光辉无意识间就将眼睛闭起来了。
「但是，还是不能逃避对吧？豁出一切，不能假装忘记了对吧？」
「⋯⋯啊啊。只有这个，不可以」
「但是，那不是救赎吧？」
「啊啊⋯⋯」
「那麽，要不要一起」
「说的没错啊」
睁开眼睛时，莫亚娜的脸意外地相当贴近。甘甜的水果香气在逗弄着鼻腔，闪闪发光的翡翠之眼捕获光辉的心。像是被迷住了一样在注视着莫亚娜。却不知为何，莫亚娜也没有将视线移开来。
平静的夜风抚过肌肤，很愉快的无言时间在流逝。
「⋯⋯啧」
「史宾瑟，嘘～～！现在气氛正好不可以去打扰！库涅认为，去妨碍是不行的！」
窃窃私语的声音（？）整～个都传过来了。
安静又缓慢地，莫亚娜就与光辉拉开距离了。光辉，「≪气息感知≫肯定是自己放假去了⋯⋯」就这样在说给自己听了。
然後，让表情抽搐起来的同时将视线往门的方向看过去，就发现在门的後面有的一边咬着手帕一边显露出鬼的相貌来的近卫队长，和浮现出莞尔～～～这种感觉的微笑的黑幼女。
「莫亚娜大人。好喝的酒和有意义的谈话，很感谢您。我想差不多该去休息了」
「唔、嗯，说得也是。不对，咳哼。是啊。今天发生了很多事都累了吧。好好休息就行了」
向以咳嗽在掩饰的莫亚娜行了一礼，光辉便啪答啪答地往门的方向走去。不再躲藏的库涅，不知为何就对光辉竖起了大拇指。史宾瑟则在「责任⋯⋯」地嘀咕着什麽。总之全部都无视。
「光辉！」
就在跨要跨过门之前，莫亚娜便出声了。面对回过头的光辉，莫亚娜虽然稍微在意库涅她们而让视线游动起来，但马上就笔直地固定好视线开始口了。
「光辉，拘泥於正确⋯⋯我想是想要去拯救谁吧？会害怕犯错⋯⋯是在害怕会去伤害谁对吧？这麽说，或是光辉会很不高兴，但是我，我觉得光辉『很温优』。所以，所以啊。──至少，光辉在思念的那个谁的心意是『正确的』。我，是如此断言的」
「⋯⋯莫亚娜、大人」
总觉得不由得想要哭出来的光辉，只是，不想让他人看见而紧紧地将牙齿给咬紧了。
然後，像是挤出来一样说了一句，
「⋯⋯谢谢您」
这样回答了。
同时将在一旁，「就跟我计画的一样！」浮现出这种黑色笑容的幼女从视界内给赶出去了。
～～～～～～～～～～～～～～～～～
时间稍微倒回，在光辉接受王都的导览之时。
在翻越过最前线的砂漠地带还有着丰富绿色的西方之地，某个领地的领主烦恼地在发出呻吟声了。
「怎麽搞的。这份报告书有没有写错？」
「是。我自己也有检视过了，但是没有错误」
在办公室内，一只手拿着报告书面露痛苦表情来的领主，不久在摇摇头後就露出毅然的表情了。
「用书信上奏给陛下。使者准备好就去传达吧。有请库涅大人，很紧急，请您前来一趟」
「明白。马上就去办」
看着家臣急急忙忙离开办公室的同时，领主深深地叹气了。
「有，讨厌的预感啊⋯⋯」
那句嘟哝像是溶化一样消失在虚空中了。


◎047　光辉编　前往异变
辛克雷亚王国的北侧，是个将有着都市的绿洲所延伸出去的支流形成甜甜圈状的不可思议的空间。支流会描绘大大的圆再与主流汇合，而与主流之间就有着冲积形成的河中沙洲。
从上空去观看圆的一部分用以『肿包』来形容位在支流和主流之间的这个河中沙洲，大小正好就如学校的运动场。
事实上，运动场这个形容是没错的。因为那里，是与王都接邻战士们的训练场。
实际上，就连发生了勇者召唤这个史无前例的事态，以及遭到奇袭的女王险些丧命的非常事态的隔一天，战士们依然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
「把气势放进去！腹部用力！改变队形，太慢了。应该还能再快三秒！重来！」
在发出雷鸣般的怒吼声的人，就是让战士们进行队形变换训练而在替他们打气的战士长多纳尔。
多纳尔战士长的声音很响亮。是在战场上能清楚地向我方传达这种指挥官特有的声音。
在离进行队形变换训练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在进行一对一，或是一对多的激烈训练，但他们自己明明没有被飙骂，但在战士长的怒吼声传进耳里时，会使表情变得更严谨还会进出更强烈的气势。
另外，在绿洲之河的近处，术士们同样都用认真的表情在进行恩恵术的训练。
「请集中精神。可不是说，要集中於一点哦。是要集中在世界上。地、风、热、水气⋯⋯集中起来使一切将自己围绕起来。自己，是接受来自世界的恩惠，请要有强烈的自觉」
以礼貌的态度，而且没有音量没有很大，用会流进耳朵里的声音在指导术士们的人，就是术士团的首席术士──林登？史托尔。
红褐色的长发就扎在後面大约四十多歳的男性，乍看之下看起来就是个既温和又绅士的帅气中年男性。但是，和史宾瑟及多纳尔相同，到底都是掌管团队之人。在那双眼眸深处所寄宿着的热量，不禁会使人感到屏息。
其实这位林登，就是被拔擢为由史宾瑟所率领的近卫部队中最精锐的成员莉琳的亲生父亲。父女俩都是才华洋溢的术士。
在林登的视线前方，术士们的拱起来的双手就在嘴角处，展现出让额头上的血管浮现出来的集中力在献上祈祷。同时，遍布在他们身体上的纹路也同样灿烂地在闪耀着。
祈祷的效果很明显，地面上的沙形塑出无数的枪如波浪般往前刺出去，或是用旋风卷起沙子来放出风和沙刃，或是将阳光收束起来变成光球进行乱舞，亦或是使绿洲的水变成鞭子在挥舞。
战士们也好。术士们也好，在那里都确实地散发出热情。
「⋯⋯好厉害啊」
光辉的那种像是吐露出来的嘀咕，就消失在战士们以裂帛的气势所发出的雄叫之中。
在不会妨碍的地方参观的光辉，那双眼睛里浮现出羡慕与痛苦的颜色了。
忽然脑海里，就掠过已经来到极限却说『不会逃走』的女王的身影。同时，也响起『将一切都舍弃也没关系，唯独姊姊』这种既年幼又切实由公主所说出来的声音。
如果不能与《黑暗者》良性共存，能拯救莫亚娜的道路就除了光辉的帮忙之外就没有了吧。
那麽，要根除掉《黑暗者》吗？
也不知道否定共存是不是他们的共同意见？说起来，光只杀一个人就使自己受到的精神伤害加深了，那种事情办得到吗？拯救莫亚娜她们这种想法本身，算不算是傲慢呢？
那麽，就照库涅的心愿，带着莫亚娜逃走吧。
就絶望中的状况来看，明明给予『或许』这种希望的人是自己却要将民众於弃之於不顾吗？要背叛他们的希望、期待吗？再者，明明那样做会违背莫亚娜的心愿？或是要选择将年幼的库涅牺牲掉的选项？
那麽，就带走莫亚娜和库涅，以及对她们而言特别亲密的人？
范围会到达什麽程度？只有史宾瑟他们？还是连在王宫里扶持莫亚娜的佣人们也要？或是王都的所有居民？连同最近的领地？谁能决定该去帮助的范围？搭上诺亚方舟的权利，为什麽自己会有呢⋯⋯
假如，没有这一切呢。
什麽都不去看、不去听、不去知道且无视，去来个寻找回归方法之旅吗？如果自己这个存在从一开始就没有的话，莫亚娜她们还会有那种想法吗？（注：最後半句指的是「或许」这个希望）
什麽才是正确的。要怎麽做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啊啊，好像，现在还在水里溺水一样⋯⋯
这也同样，不是在那被召唤的森林之泉，而是在满是污泥般的沼泽⋯⋯
「光辉殿。你怎麽了吗？对训练的过程。如果有什麽在意的地方不妨指谪一下」
面对一边呆呆地在眺望着训练，一边陷入在那种阴暗的钻牛角之中的光辉，被一道意外的声音搭话了。
忽然取回自我的光辉转动起视线，就看见多纳尔战士长的身影不知不觉就在在身旁了。
光辉以略为慌张的样子回答起来。
「没、没有，以我自己的存在要去针贬什麽也⋯⋯」
「你又在谦虚了。光辉殿，可是那位弗尔提娜大人召唤来的勇者大人不是吗。无须客气。那些建议帮得上忙，或许总有一天他们的性命会因此得救的」
光辉不知不觉就感受到视线了。将意识头过去时，似乎有好几名战士和术士们，对光辉和纳多尔的谈话感到很在意。
不得不说对从远方而来的人都没有警戒心，至少，不是能获得能够成为自己食粮的东西，而是对勇者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心。
没错，对现在的光辉来说，难以呼吸的沉重心情，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自觉到微微地吐露出嗖地这种可疑呼气声来的同时，一个一呼吸後，光辉就露出苦笑回答了。
「不，真的没有可以给建议的地方⋯⋯⋯倒不如说，被各位的训练度和热情所感动了」
「喔呀，是这样啊！那真是令人开心啊」
光辉的话，使多纳尔战士长真的开心到在微笑了。就连竖起耳朵在倾听的战士们也同样，得到勇者的称赞都展现出感到很自豪的样子。
而，这时，是听见多纳尔战士长和光辉之间的对话了吧，首席术士林登便以平和的声音寻问了。
「这点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吗？」
「嗯，当然。说起来，原本恩恵术这种术法我还不是很了解所以自己没办法什麽建议」
面对将自己是门外汉说出口，还将苦笑更为加深起来在回答的光辉，以林登首席一下子就眯起眼睛来了。
「原来如此，蛮有道理的呢。但是，从女儿那边，有听说光辉先生实际上是会使用实战用的法术，还能灵活地去操控的事。看起来战斗经验也很丰富，术理上的不同会不会是着眼点的关系呢？」
单手托着下颚这麽在说话的林登首席的眼里，总觉得能看见含有好奇心的眼神了。与其说纯粹给予建议，不如说很有可能是对光辉的观感和法术很感兴趣。
「恩恵术⋯⋯我认为是非常适合当成实战用的法术。实际上看见的，是二名近卫使用操控风和地的法术，不过，与前卫的配合和展开速度、队状况选择适合的法术就会使人感到赞叹了」
「嚯。光是对莉琳的本事就给予那种程度的评价，身为父亲真的感到很开心」
「啊哈哈⋯⋯⋯实际上她很厉害哦。只是⋯⋯说起来，有个很在意的地方，有没有特化在防御的法术，特别着重在这方面的呢？」
「特化防御，是吗？」
呼～嗯的声音，是思考时的习惯吧，轻轻地在抚摸下颚的同时林登首席开口了。
「或许，有想到涅森能创造出石壁⋯⋯⋯然後，就是强风或热的障壁，如果有这个王都的水就能产生出水的障壁。但是，光辉先生对於『防御特化』指的应该不是这种对吧？」
「嗯嗯。那说到底只是『也能用在防御上』这种状况。举例来说，这个虽然也曾在莉琳小姐面前使用过，不过，我自己能使用的法术是这种──《光絶》」
光辉低声咏唱起来，闪耀的障壁在空中出现时，使训练场吵闹起来了。任谁都暂时将训练中止下来，然後就凝视着让自己中断下来的光之屏障。
第一次见到异世界之术多纳尔战士长和林登首席全都大感惊讶。不过，在下个瞬间「噢噢！这真是！」地一边在说着，一边用很感兴趣的模样争先恐後就往障壁接近过去。
「噢噢，冰冰热热的都不会！明明应该只是光却这麽坚固啊！」
「虽然与阳光的恩恵术很相似，但⋯⋯会与文字描述的一样是具有热量的啊。真的只是光⋯⋯⋯多纳尔，请你试着去砍一下」
「交给我吧」
战士长的剑虽然适切地被挥砍而出，但奏响当的一声同时就被弹开。就这样再度，这次就连场外的其他人都发出「噢噢！」地欢呼声。
「这样如何！？」
战士长变得有点火大了起来。首席术士则是用很雀跃的样子在注视着。
多纳尔战士长展开比刚才还要锐利又沉重的斩击了。很精湛的剑闪在空中被拉出来，使光辉不禁就看到着迷了。这次，则在光絶上劈哩一声弄出小小的裂痕了。
「嚯！虽说没有强化，只使用七成的力量。都这样才只有出现裂痕啊！真是出色的障壁啊！」
「嗯、嗯！非常有意思！这到底是怎样的原理呢？光这种东西会有质量？不，但是⋯⋯」
二位大叔相当兴奋。面对很有气势接近过来的战士长和首席术士感到有些难以招架的同时，光辉像是很困扰地回答了。
「详细的原理我自己也⋯⋯⋯但是，这是被称作是魔法的术理，原本透过魔力和魔法阵，以及咏唱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现象。在能量的性质不同、能量本身作为法术显现方面虽然有差异，但运用方法我认为相当类似」
「唔～嗯，相当有意思呢。将恩恵力本身转用在障壁或是攻击⋯⋯⋯唔～嗯，能模仿的出来吗？唔～嗯──」
林登在难题面前扭着头用像个研究者一样的严肃的表情在沉思。另一方面，多纳尔战士长则从一副完全认真的面容，变成现在如孩子般让眼睛闪闪发光在注视着光辉。
光辉总觉得，最近对大叔和动物的好感度不断在提升中。
在感受到一股总有些不好的预感的同时，用视线去寻问「怎麽了？」的时候，多纳尔战士长如就在等你这句话似的提出建议了。
「光辉殿。我们来一场模拟战吧！」
「诶？为什麽？」
虽然提不起劲，但忽然就出现不听人说话的主人翁系的台词了。但是，像是燃起战士之魂的多纳尔战士长则完全管不了那麽多。
实际上感觉是想透过战斗去看魔法被运用起来的情况，而且有听说到光辉作为剑士的本领才会形於色。同时，以剑相交大抵上的情况就能明白，交手是最快的方法！这种心情都表露的很明显了。
「⋯⋯不管在哪个世界都有龙太郎那种类型的人啊」
「嗯？你说了什麽了吗？」
浮现出总之，如果是互殴的话总会有办法的吧！发出这番豪语的好友，使光辉忽然间就黯然地在嘀咕起来了。多纳尔战士长则对这样的举动在困惑着。
提不起劲来的光辉，怎样都避免不了要模拟战吗在让思考运作起来。但是，在那之前像是从思考的海洋中回到现实一样的林登首席，以满面笑容进行补刀了。
「确实，如果其他人们也能了解光辉先生的说法的话，进行模拟战会是最快的方式呢。光辉先生，你愿意吗？」
「哎⋯⋯好⋯⋯」
以为他是研究者类型的人，然而面对没想到会行动派的林登首席所说出来的话语，使光辉不由得就点头同意了。「我，被带风向了啊！」在心里面迷你光辉虽然大声地在发出怒吼，但为时已晚。
在吵吵嚷嚷着的同时场地在一瞬间就被空了出来。
而不知为何多纳尔战士长就和林登首席就站在对面的位置了。
「⋯⋯那个，和你们二位，是吗？」
「哈哈哈，不要介意！」
「呵呵呵，来吧不用客气！」
要当辛克雷亚王国最强战力的各团的首席为对手。而且，还是有前卫和後卫这种最佳平衡的组合。
二位大叔是臭味相投的同好已经不用去怀疑了，但同时，光辉这名存在必须要顶尖层级的人去当对手也被认为是不容去质疑的事实。
光辉自然地就将手放在胃的附近了。感觉正隐隐作痛起来。四周洋溢出期待和好奇心，如果在这里暴露出难看的模样会产生出多大的失落和叹息呢⋯⋯
（⋯⋯好沉重⋯⋯）
而且，还是对人战。虽说是模拟战，但对才刚经历过杀人的光辉还是很严峻的。很快地避讳感和恐怖感就袭击上来，拚命在压抑着颤抖以及喘不过气来的情况。
「？光辉殿？身体不好吗？」
即便去掩饰对善战的战士来说总觉得是可以明白光辉在感到不舒服。多纳尔战士长用很担心的表情在询问。
光辉一瞬间，就一句「没错」在回答，在考虑要不要现在就推掉模拟战。
（只是⋯⋯没办法打模拟战，我就⋯⋯⋯不能逃避啊，不可以逃避啊我）
摇摇头。斥责起自己的内心。光辉浮现出微微的笑容回答「我没事」了。
多纳尔战士长虽然有点感到讶异，姑且，还是接受而将剑拔出来了。林登首席则是往後退了几歩拉开距离。
「那麽，可以开始了吧？」
「随时」
刹那，突然就刮起暴风了。不，正确来说不是风。那种感觉的压力在袭击光辉。那毫无疑问是来自多纳尔战士长的威慑。非是杀气这种偏向於负面的压力。要说的话应该就是纯粹的斗气吧。
过於激烈，过於鲜明。面对身为战士将战斗的意志提升到极限而成的那股压力，使光辉不由得屏息了。
注意到时，战士长就在眼前了。同时视界的一角就映入直劈而下迫近过来的银闪。
没办法用类似缩地的速度进行移动。初始动作太过於自然，才使光辉的意识没办法判断被接近了。
「嘶！？」
面对惊人的本领感到动摇的同时，光辉的身体就反射性地动了起来。右脚一拉侧过身体的同时，便微微地往後一仰顺着重心发动缩地。
当剑通过眼睛的前方时，紧接着就高速往後一个跃步闪开如生物一样往上挥过来的追击。
而，就在这时，
「──《地之颚门》」
祈祷之声响彻开来。在拉开距离的光辉的左右两只脚的脚下出现流动，沙的大地便张开大嘴。
大地形成一个如同是巨大的捕兽夹班的东西，是要将目标拘束起来的恩惠术吧。假使即便回避了，四周流动起来的沙还是会打乱脚下的平衡。
虽然是很朴素又小规模的恩惠术，但其实有的很讨人厌的效果。
是预料到会如此了吗，多纳尔战士长突进而来。完全了解林登的意图。正是心神领会。
「──《光刃》」
「唔」
如果一起斩裂开来的话并不会有问题。往左右两边将大地颚门给关上，用爆发性提升起切断力的光属性？中级魔法《光刃》一字形地砍成两段了。
看见光辉那缠绕着光如幻想班的圣剑便不禁使多纳尔战士长发出声音来，但他到底是战士长。连些微的停滞和犹豫都没有便展开攻击了。
当的一声金属相互碰撞所发出来的尖锐声音响彻开来。光辉的手感受到会令手**起来的冲击，眼角微微地歪斜起来了。
很沉重的一击。单单是臂力而已。
形成剑颚交戟的光辉和多纳尔战士长，视线在极近的距离重合了。
「⋯⋯？」
多纳尔战士长讶异地让眉头皱起来。但是，那也在一瞬间，
「──《砂尘之剑》」
紧接在後共有十二把沙之圆盘高速旋转起来了。它如包围般展开来，从四面八方给予强袭的同时，多纳尔战士长就从唯一的退路往自己背後一跳而去。
沙尘圆盘的包围很严密，很不好摆脱的样子，一眼就看的出来一应对背後的空门便会遭受到攻击。
因此，光辉便往上方逃了。
「──《天絶》」
出现五枚在闪耀着的障壁。一枚作为立足点，其他则是浮游在光辉的四周变成顿来抵挡沙尘圆盘的攻击。
面对往空中飞跃而去的光辉，恰好就遭到其他沙尘圆盘的袭击了。看起来在空中无法顺利移动的想法被考虑到了。
当然，光辉为了回避它在使用《天絶》的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
「噢噢！厉害！」
「飞起来了！」
并不是『飞起来』，到底只是『跳起来』，不过，利用障壁在空中连续跳跃的移动方法，就旁人来看或许看起来就像在飞行。观战的战士和术士们都发出了赞叹声。
「以障壁当立足点在空中移动，吗⋯⋯⋯原来如此，有那种使用法啊⋯⋯」
就连林登首席都对这个盲点惊讶到睁大起双眼。只不过，那是在沙尘圆盘的攻击在进行激烈攻击的同时。
应该避开来的沙尘圆盘如飞盘般在次前来。从四方迫近过来的时候，用二面《天絶》防御的同时，用放出另外二面来打落了。
光辉，看见人在下方的多纳尔战士长在进行什麽『誓愿』，以及一边在操控沙尘圆盘一边更进一步开始祈祷起别的恩惠术的林登便在心里「太过不留情了吧！」地吐槽了。
然後，就这样在被林登的攻击造成麻烦前，便在空中单手就往林登对去，
「──《风槌》」
放出爆风的魔法了。发出砰这种沉重又痛苦的声音来的同时，林登的前方就被吹飞开来。林登在光辉把手对准过来的时候就有不好的预感了吧，在已经做出退避的行动下只是以稍微被打飞收场了。
趁那个空档，光辉放出风刃击坠沙尘圆盘的同时，将身体委由重力加速往多纳尔战士长迫近过去了。
「──《斗争之魂》」
以誓愿的恩恵力将多纳尔战士长的肉体强化起来。
一瞬间，淡淡地在闪耀着的多纳尔战士场，用剑腹挡下光辉放出来的跳踢（从空中落下来的版本）後，便一边在地面在滑行刻下足迹同时好好地忍耐住了。
「喝！！」
「唔」
伴随裂帛般的气势用力挥出的剑将光辉弹飞了。面对在空中将姿势恢复过来并着地的光辉，多纳尔战士长用刚才所无法比拟的速度进行肉搏战了。
反覆被放出的层层剑闪看起来就像是在晃动一样。剑速就是那麽快。
将它抵挡下来、弹开、或是架开，光辉在应付着战士长那如怒涛般的攻击。
（唔，真是惊人的本事。速度和威力是能想办法应付。然而，这本事⋯⋯与梅尔德先生并驾齐驱啊！）
过去曾被他教导过对人战，现在则是去世的老大哥的骑士团团长。在最终，他背变成傀儡时，光辉都没有追赶上他的剑技。
战士们的欢呼声越来越大。自己的领导人，正在压制被异世界召唤来的勇者。是自豪和信赖让他们作为战士的心在高涨起来。
但是，另一方面，
（唔，都用了身体强化还会溃散。相当坚实的防御啊。不，最可怕的应该是反应速度、和肉体的规格吧）
多纳尔战士长也同样，不论用怎样的技能对上单纯是以反应速度和肉体强度在应对的光辉感到惊叹了。
当然，因为这是模拟战，没有动真格拿出全力。多纳尔战士长还能充分的余力可以进行强化。
但是，即使如此，乍看之下对上一点都没有光辉，强化过後都无法给予有效的一击，身为战士还是会感到不甘心的。
而且，
「这里」
「什麽」
反击的一击往多纳尔战士长那边被施放而出。往胸口迫近过去的横扫，多纳尔战士长以剑为盾挡下来了。虽然没有打算要制造出空隙，不过，光辉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对於多纳尔战士长的剑击，似乎略微『习惯了』
兴起喊叫声了。面对多纳尔战士长的连击被抵挡下来，使战士们的目瞪口呆起来。
接着光辉的反击──
应该，要这麽从胸部往脖子而去的剑击微妙地迟钝起来。当然，那样的剑击对多纳尔战士长是不管用的，反过来使光辉这边遭到阻拦了。
正往要害而去的攻击时却反倒踏入陷阱，光辉在大感惊讶的同时就往後一跃重整旗鼓了。
「这招你应付得来吗？　──《愤怒的大地》」
面对与多纳尔战士长拉开距离的光辉，如土石流般的海浪袭击而来了。稍微拉出了一段距离宽度都有五米左右的规模，不过，从近距离被展开来时就会是覆盖了整个视野的大海啸。
「っ，这里会成为圣域，神的敌人无法通过──《圣絶》！」
光辉的咏唱结束与土石流将光辉吞没是在同时。
看不见光辉的身影，四周都覆盖起沙尘。
「⋯⋯首、首席。你做过头了」
「在模拟战中使用那个啊⋯⋯」
术士们狼狈起来。至少在模拟战中好像不太会去使用强大威力的恩恵术。当然有做过一定程度的拿捏和调整了吧，亦或说在能使勇者大人受点伤的情况⋯⋯接着，术士们就投以感到忧心的视线。
但是，那份担心是多余的。
「嚯，那样的障壁！厉害！」
林登首席不由得就称赞了起来。
沙尘消散开来的那里，在半球状闪耀着的障壁内光辉一点伤都没有就这麽站立着。
在沙尘消散开来的同时《圣絶》也消失了。见机不可失的多纳尔战士长便打算要突进过去，但
「──天翔闪！」
「哇」
光之斩击飞出来，将多纳尔战士长的脚下吹飞。随着冲击和砂砾，使多纳尔战士长使劲地去站稳脚步了。
目不转睛地注视了光之展及的伤痕一段时间後，多纳尔战士长显露出无言以对的表情。然後，就伸出手掌去制止打算做下个祈祷的林登首席。
「⋯⋯光辉殿。到此为止吧。光辉殿所展现出来的法术和战斗都清楚地见识到了。不，相当精湛啊！没想到我们二人居然会压制不了啊！」（注：责めきれない，最後半句做了一点改动。原始的意思有教训一顿的意思）
多纳尔战士长一边爽朗地在笑着一边将剑收起。林登则大大地点了点头的同时将祈祷停下来後，战士们和术士们便一齐发出欢呼声了。
既短又紧凑，能看见未知的法术还有一场精彩的模拟战任谁都会感到兴奋。就连自己的团长也没有出声责备也就更加的兴奋，嘴里都像是在称赞光辉在战斗中的表现一样响彻言语了。
「那个⋯⋯模拟战，谢谢你」
光辉露出苦笑的同时就将圣剑给收起。因为是突然开始又在突然之间结束て唐突的感觉，这样好吗感到有点困惑了。
多纳尔战士对战士们表示赞同的同时，为了不输给勇者要更为精进而下达了号令，慢慢地就往光辉那里走近过来了。
然後，总觉得很迷惘一样，用在烦恼什麽的表情，
「⋯⋯光辉殿。光辉殿是──」
是打算要说什麽，接着就闭起嘴来，先环顾四周一遍。然後，小声要什麽而靠的更近了。
就在那一瞬间，
「哈──────啊！！说不定，你有个好邻居！就是我库涅！」
「唔哇！？殿下！？」
「噫！？又是库涅大人！？」
战士长和勇者感情很好抱在一起跳起来了。（注：这里是NETA 乱码１／２的乱马和响良牙被吓到时的举动）
视线往下落去，是什麽时候呢在二人的脚边有个摆出万歳姿势还露出满面笑容的幼女。真是相当神出鬼没啊。
不过，库涅那副笑容忽然就不可思议地改变起来，终於变成五味杂陈的表情了。是怎麽了吗当光辉和多纳尔战士长在感到困惑时，库涅，
「⋯⋯库涅没有偏见。没有⋯⋯勇者大人和多纳尔这种有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的感觉」
这麽说着，因为是用楚楚可怜的眼神所以光辉和多纳尔战士长便相互看了看。
这时候注意到了。过於惊讶，光辉和多纳尔战士长现在还抱在一起。相互「咿呀呀呀呀呀」地在发出悲鸣并飞快地退开来。然後，就对库涅拚命在解释这是一场误会了。
「⋯⋯我明白了。嗯，库涅明白了」
库涅浮现出不曾见过的慈爱表情。多纳尔则是变得一副鬼相。库涅便在一瞬间改变话题了。
「勇者大人，战士长，以及首席术士请马上回到王宫」
面对用相当严肃的氛围在告知的库涅，光辉感到很纳闷，而多纳尔和林登表情则变得很险峻了。
回到王宫之後就马上被带至莫亚娜的办公室了。
在办公室内不只有莫亚娜和史宾瑟，现在也更还有骨头快散掉的老爷爷首席文官布鲁特＝裘布正微微地在颤抖了。在眼睛就快要闭上的情况下，眼看马上就要倒下来的模样使人感到很不安。
「爷爷！我带勇者大人他们过来了！请夸奖库涅！」
这麽说的时候，库涅就往布鲁特的背後扑过去了。
光辉发出「啊」的声音。这样下去就会如果像玻璃工艺品一样的身子碎散开来该怎麽办，使得类似战栗的情感翻涌上来了。
（我、我看到了喔，那个！南云在闪躲缪酱的擒抱时所使用的合气道的技巧！）（注：擒抱上面有小字「拥抱」）
这次在不同意义上使光辉感到战栗了。与用单手将有点不符合幼女该有的冲劲擒抱过来的缪给架开来的魔王大人所使用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
骨头就快散架掉系的老爷爷首席文官，事实上好像是合气道的高手。
是一如往常的景象吗，任谁都没有在意。
「库涅大人。爷我，好像应该是让部下去把人叫过来的吧？」
言外之意就是，又擅自溜出去这种在斥责的话语。从细到几乎快要睁不开的眼皮间的缝隙，用一双锐利又危险的眼睛正在窥视着。
「或许事情很紧急！好了快点进入主题吧！就这麽办吧！」
库涅全力转移话题了。然後，就全力将矛头往姊姊那边丢过去了。
莫亚娜面对布鲁特的又细又深沉的眼神感到浑身不对劲的同时，也因库涅的话很有道里而点了点头咳嗽一声了。
「会召集的理由就是，刚才收到一封从亚克耶德领前来的使者所带来的信件」
那麽说便将已经开封过的信摊开来给大家过目。
「陛下。使者在哪里？」
面对将信件带过来这名关键的使者不在场使林登感到很困惑。回答的人则是布鲁特。
「交付完信件，简单说明情况之後便倒下来了。看来是几乎没有休息赶过来的样子。现在正让他在别的房间休息中。好像要花二天半的路程，用一天就踏破了」
「那更⋯⋯」
林登在对相当乱来的旅程发出怒鸣。同时表情的险峻也在增加中。
「也就是说，亚克耶德发生了什麽紧急事态了吗？」
多纳尔战士长也以很严肃的表情在询问。
亚克耶德领，是在砂漠中没有人烟的西方领域内，也是距离辛克雷亚王国的王都最近的领地。会将食物和其他物资运送到化为战场的王都的重要据点，另外亚克耶德领本身也有广阔的谷仓地带而成为重要的粮食供给地点。
从那个亚克耶德领紧急将使者派过来只会让人有不好的预感而已。
莫亚娜念出信里面的内容。
「根据洛斯柯的报告，谷仓地带有一部分好像枯萎了」
「っ，那是，可是⋯⋯」
突然，就快要把不可能说出口的多纳尔战士长连忙闭口不语了。
在这个世界听见『枯萎了』这种现象时，无论如何都会联想到瘴气的存在吧。
只是，面对西部的丰富自然领域《黑暗者》要去进攻应该毫无办法才是。为此才会在砂漠地带和王都，北方海域和南部山脉地带设置监视部队。
因为使用恩恵术以风进行传令很迅速，既然莫亚娜这边没有收到异常事态的报告，很难想像《黑暗者》已经成功侵入了。
但是，现况是已经发生作物枯萎的现象了，马虎地就忽视这种可能性可就愚蠢透顶了。
就连被莫亚娜任命为亚克耶德领领主的洛斯柯的信中，也没有报告说有确认到《黑暗者》的存在。
看见多纳尔战士长闭口不语，莫亚娜便继续往下说了。
「是什麽原因还不清楚。但是，稍早之前作物的生长就有趋缓的倾向，这种说法是有收到报告的。或使是土地的地力在下降，与布鲁特商讨过，认为在季节交替时派遣库涅前去一趟，但⋯⋯」
并非是因培育作物过度所造成的地力流失这种没有水准的说法。
「及早应对的同时，必须要究明原因。失去亚克耶德的谷仓地带虽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样下去，如果因那个原因而演变成失去亚克耶德这块领地的事态的话可就不能不去正视了」
要说的话，等同於前线基地会失去粮食库。当然，保险起见还有其他负责支撑王都粮食供给的中继地点任务的复数领地。
假设即便亚克耶德被消灭也不会使王都重创。
虽然，是不会。即便如此以效率最高自豪的领地被消灭所带来重创，还是会撼动王都的。那种『撼动』确实会造成破口。
再怎麽说，完全没有要放着应该要去守护後方人员不管的理由。
「因此，库涅」
「是的，姊姊。让去库涅再生枯萎的土地就好了吗？我顺便会去探究出原因的！」
「啊啊就拜托你了，库涅炭──咳哼，库涅。去帮忙亚克耶德吧」
就像在说交给我吧一样，库涅手插着腰嗯的一声在挺着胸膛。表情松懈下来的莫亚娜用咳嗽来维持女王模式时，就让视线往多纳尔战士长他们看去。
「事情很紧急。虽然很想说不可能，怕就怕也有少数的《黑暗者》会潜伏在我们背後的可能性」
「各地的监视部队和隣接的各领也都一样，除了要共享亚克耶德的情报之外，我们预先派遣确认人员过去会比较好吧」
面对布尔特的补充多纳尔战士长和林登首席全都点头表示赞同。也就是说，要从战士团和术士团中选拔出派遣到各地去的人员。
「殿下的护卫要怎麽办？从近卫抽调吗？」
针对多纳尔战士长的提问，史宾瑟队长点头了。
「啊啊，会派出近卫。既然陛下前往泉水的情报都会泄漏出去，我更不能随意从陛下的身边离开，不过，相对的会以莉琳副队长编组出一支护卫队」
近卫部队副队长的名字叫史巴克＝海姆。是史宾瑟队长的直传弟子，也是养子。才能丰富，虽然才二十几歳，但剑技上直逼史宾瑟是个很有才能的近卫。
而且，莉琳就更不用说了吧。有个首席术士的父亲，年仅十六歳就被选为近卫最精鋭的英杰。如果交给前卫和後卫为首的这二人，在组成一支精鋭的近卫战士做为护卫队的话，那样就会很令人安心了。
不过，一考虑到先前莫亚娜被袭击的情况，还是会感到不安⋯⋯
「再加一个人，吧。那就是光辉。这是我个人的请托⋯⋯能不能参加库涅的护卫队呢？」
「诶？我、吗？」
面对不由得就手指着自己的光辉，莫亚娜明确地点头了。
「或许，土地的恩惠力会出现异常可能就是有《黑暗者》渗透在里面吧。假如是这样应该也是少数。只靠护卫部队应该也能应付并解决掉」
「那麽为什麽⋯⋯」
「少数的《黑暗者》拥有我们预料不到的能力，在特别存在强大的个体下，光辉的战斗能力、异世界的魔法，甚至『几乎不受瘴气影响』这些特性会令我非常的心安。当然，与守护王都相比会比较危险吧，不过，会以光辉的意思为优先⋯⋯你的决定是？」
是姊姊替妹妹着想的心愿。不管身在何处都会存在危险。对光辉来说总觉得很难去拒絶，也没有能拒絶的理由。只是，总觉得身为勇者而备受期待的自己离开王都会是正确的吧，是与此有关联。
更进一步的说，明明必须要去考虑好不容易才召唤来的勇者要去外地会对战士们和王都的民众所带来的影响，但即便如此面对莫亚娜以自己的妹妹为优先所做的判断微妙地感受到了违和感。
哪种选择才是正确的⋯⋯？
光辉烦恼起来了，但意外地多纳尔战士长却开口说话了。
「恕我僭越了陛下。光辉殿还有点迷惘所以我想就由我来说好了」
「⋯⋯没关系」
「那麽。⋯⋯我想陛下是为了光辉殿，才考虑让他姑且离开这座王都的吗？」
「⋯⋯」
面对多纳尔战士长的指摘，莫亚娜忽然闭口不言了。光辉「诶？」的一声以感到讶异的样子在眺望莫亚娜。
「刚才，如果让才刚进行过模拟战的我来陈述的意见，确实，光辉殿姑且，离开王都会比较好也不一定」
「什。多、多纳尔先生。是、是我让你不快了吗？」
「不，没有这回事，光辉殿。倒不如说，是有个感到抱歉的理由」
是想说什麽呢使光辉感到很纳闷。将视线往角落移动过从莫亚娜的表情来看，看样子可以明白的是多纳尔战士长想说的话与她的考量是一样的。
面对在困惑着的光辉，多纳尔战士长宣告了。
「光辉殿⋯⋯对於战斗抱持一种强烈的拒絶感。没错吧？」
「っ，那是⋯⋯」
内心被说中了，使光辉语塞了。
「一开始，虽然就有想在在模拟战中留点分寸，该不该点到为止，但在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光辉殿打从心底面对要朝对手挥动武器⋯⋯感到很排斥」
一瞬间话语会含混，恐怕是，真的就是被说中了。换言之就没有否认「在害怕」
「但是，勇者的存在已经在王都传开来，更被战士们所熟知。不可否认，大家都对光辉殿的期待很高。⋯⋯对知道我国现状的光辉殿来说，想必负担很沉重吧」
「那种⋯⋯事情⋯⋯」
没办法说不是。实际上，已经丢脸丢到想要逃走了。
「陛下似乎也注意到了。因此，姑且，不管愿不愿意都先来开备受期待的王都，以殿下的护卫这种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透过这次的机会，我想，去後方安全的领地转一转如何。也许，陛下也有相同的想法吧？」
光辉看向莫亚娜了。
莫亚娜也在看光辉，很为难似的垂下了眉头。那副表情比起任何雄辩都还更具说服力。多纳尔战士长的话，是正确的
「库、库涅反对。因为勇者大人是重要人物，应该在守备很严的王都安然过日子才是」
一旦有状况希望能带姊姊逃走的库涅，好像反对光辉离开莫亚娜。面对几乎就是在说「讨厌这种方式！」，用看似很有道里的主张打算让人留在王都。
对那样的库涅，莫亚娜不是以女王的身分，而是用姊姊的立场说话了。
「库涅。你都明白吧？光辉对这个世界，都不具有任何的义务或情份。但是待在王都，无论如何那种请求的声音都会传来吧。库涅你在昨晚，和光辉谈的话，是为了库涅自己，而没有好好地传达那件事情对吧？」
「是、是这样没错，但是⋯⋯」
腹黑幼女库涅，总觉得好像赢不过姊姊的样子。像是在找理由一样让视线旁徨起来，然後终於「讲不赢」地叹气了。
「怎麽，认真跑的话就一天的距离。不需要那麽严肃去接受下来，光辉好不容易才来到这个世界，真的去参观一下很出色又有丰富自然的领地就好了。倒不如说，这与其说是出於关心不如说是我们心愿。光辉，无论如何，都要请你看看我们的国家。不能只认识砂漠和王都，女王可是要做为表率的」
说着这些话时，莫亚娜展现出恶作剧般的笑容了。
『拜托』要说点甚麽，但怎麽看都是在关心。心碎到这种地步，对於在回答不出要不要留在王都的问题而在烦恼的光辉也都不是他的本意。
毕竟，
「连看都不去看、听都不去听、也不去感受，是找不出答案的吧⋯⋯」
回想起昨天，在被带至王都游览之前被库涅所说的话，使光辉下定决心了。
「我明白了。我愿意参加护卫队。⋯⋯我想多看点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和人们」
「啊啊，请务必这麽做。光辉会有怎样的感受、得到怎样的结论，希望时机到来时可以告诉我」
「好的，莫亚娜大人。⋯⋯各方面，都很感到抱歉。还有，各位也是，谢谢你们」
光辉道谢的言语，使在室内的人们都显露出微微地笑容了。
从那之後过了三个小时。托在相当惊人速度下做好准备的福，库涅和她的护卫队，以及光辉，一路，就朝着发生变异的亚克耶德领出发了。


◎048　光辉编　行动起来的黑暗
距离辛克雷亚王国的王都最近的领地亚克耶德。
一收到那位亚克耶德领的领主洛斯柯所传来的消息，便在当天急忙做好准备启程出发的库涅一行，直到太阳下山为止都在驱使阿洛斯，一路往亚克耶德领直奔而去。
虽是如此，在夜幕完全落下来的现在，到底要带着王族在危险的夜之砂漠前进还是免了，被任命为护卫队长的史巴克也有建议，因此一行人便在构筑起夜间用的营地了。
砂漠的夜晚和白天全然不同。
在以恩恵术建造出来的简易障壁内的夜间营地里，被搭起了四个简易又与其相衬的大帐篷。骨架适用恩恵术由大地塑形出来就可以了，即便很薄但有着优异保温性的天棚便能作为帐篷了。是个宽度和适度的室温都被确保下来的舒适空间。
在四个帐篷的中心像是要扫除黑暗的火焰正在炙盛地燃烧着。有个壶就被放在这同样是用恩惠术所制作出来的简易炉灶的上面。
晚饭也吃过了，一部分护卫队的人在警戒四周当中，护卫队长史巴克和被拔擢为副队长的莉琳、库涅及作为库涅随侍的侍女的阿妮尔，以及光辉就将篝火围起来了。
接受阿妮尔亲手所准备的类似饭後红茶（？）的温暖饮料後，喝了一口的光辉便眼睛为之一亮了。
「⋯⋯真好呵。虽然会涩，但约略带有甜味。而且香气很不错」
「呵呵，谢谢您，光辉大人。这是从一种叫做帕露露的水果树上的叶子抽取出来的，营养价值很高，因为也具有温热身体的效果，所以会在迎来夜之砂漠的旅成为必喝的饮品喔。只是库涅大人不喜欢呢」
「呜，因为太涩了嘛。会忘记难得的晚餐味道。这是药吧。库涅不承认帕露露茶是茶汤。就是不承认，库涅如此断言！」
面对库涅一脸苦涩的表情和坚决的断言，使史巴克苦笑起来，而莉琳则是露出窃笑般的微笑。
有时就像个大人，其实相当腹黑的库涅，舌头就跟普通的孩子一样。似乎敌不过涩味和苦味。
饮用帕露露茶是一种学说，虽然不想喝是能不喝的，但一小口一小口在舔着喝并且一脸愁眉苦脸的模样，确实，会使人会心一笑。
「⋯⋯，你在笑什麽啊，勇者大人」
「没、没有，没事」
面对用一副闹别扭的表情在斜眼瞪向自己的库涅，光辉忽然像是快要忍不住把东西喷出来的一样把脸背过去了。虽然难以应付，又诡计多端，不过，显露出这种与年纪相符的样子怎样都让人厌恶不起来。或者说，光辉只是觉得她很孩子气也不一定。
是知道在忍着不要笑出来吗，库涅一直紧盯着在注视不停。
「说、说起来史巴克先生，是史宾瑟先生的儿子对吧？」
虽然已经从史宾瑟那里得知了，但只有从本人在出发前听到名字和职称的介绍，所以光辉藉此来转移话题而提出询问了。
史巴克察觉光辉自己有想要避开的事进而露出苦笑回答了。
「嗯，没有血缘。该说是感到光荣呢，还是幸运呢，在我还小的时候，由於发现到《黑暗者》的袭击而失去家人的我具有了剑术上的才能，所以才作为养子领养的」
「啊，抱歉⋯⋯」
「不会。介意是没用的喔。被《黑暗者》袭击而失去亲人或朋友的人并不罕见」
这麽说的史巴克，真的没有介意一样展现出爽朗的笑容。
这名青年拥有一头红铜色的短发和瞳孔。年纪虽然才二十四歳，不过，被锻链出的身体和刻划下来的伤痕，以及一身的氛围在在都在传达他是一名出色的战士。
面貌虽然长得和史宾瑟不像，不过，眼眸深处所具备的身为战士的锐利却是与养父一模一样，要说是父子也是能接受的氛围。
虽然史巴克说不用在意，但光辉，却是不谨慎地以养子去询问来转移话题而使表情变得很尴尬。
「勇者大人，真是一点都不纤细呢！库涅，认为你太不纤细了！」
「唔咕」
「库涅也是除了姊姊以外其他人都死了，阿妮尔的爷爷、莉琳的母亲，也都在之前的战争中都死去了。啊啊，我受伤了！库涅也好大家也好，都受伤了！」
「抱、抱歉。我经常被说很不纤细！真的很抱歉」
「库涅的心胸很宽大就原谅你了。但是，是『只有』这东西⋯⋯」
这麽说在表现寛容的同时，库涅就递出只喝了一半的杯子。
小孩子的味觉强敌──帕露露茶。
⋯⋯好像喝一半就被打倒而到达极限的样子。也有包含先前嘲笑她的报复在内，代价就是要喝掉这个吧。
察觉以满面笑容将杯子递过来的库涅的意图，光辉露出苦笑打算要接过来，但
「光辉大人。请不要太宠库涅大人。而且，不纤细这点库涅大人也一样喔」
「好痛痛痛痛。阿妮尔，请呼要溜我的脸颊！我道歉！对不起」
令人相当惊讶的是，阿妮尔用很棒的笑容在拧库涅的脸颊。库涅含着眼泪在道歉的同时，就把伸出去的杯子给缩了回来。
对王族动手没问题吧面对在担心害怕的光辉，以微笑在看着阿妮尔和库涅互动的莉琳开口了。
「阿妮尔小姐从年幼时开始就随侍在莫亚娜大人和库涅大人的身边了，几乎就像姊妹一样了。阿妮尔小姐的爷爷是上一任的术士首席，也是上一任陛下非常信任的亲信。我父亲就是阿妮尔小姐的爷爷的直传弟子哦」
「林登先生⋯⋯」
恐怕，心腹的部下的孙女，作为国王的女儿的姊妹俩的玩伴是最好的吧。阿妮尔有时会显露出和和，在侍从这个立场上会对莫亚娜和库涅投以亲爱之情，从那角度来看的话光辉就能接受了。
但是，这样一来就有疑问浮现出来。是现任首席术士林登的女儿莉琳，作为术士还很活跃。那麽上一任首席术士的孙女阿妮尔为什麽不是术士呢？
难道，就像是某位魔王，会对不在自己身边时的莉莉安娜公主的护卫，以及公主女本人保密而配属战斗女仆的情况一样，是侍女的同时其实也是强的不像话吗⋯⋯因而，就用感到战栗的目光在望向阿妮尔了。
顺便一提，监定过忠诚度和能力等适性被选出来的十名女仆，也会在魔王的亲自特训过後到郝里亚族的所在地去进行集训，实力・内心・气息操作等都被魔改造过了。而且，还配备有魔王谨制的神器级暗器作为武装，与现役骑士相比一个人就有能够击破大队规模的水准⋯⋯（注：一个大队指１个营或旅的规模，大约６００人左右）
其实知道那部分内情的（不如说有一起去做过训练。感觉很想死⋯⋯）光辉，和莉莉安娜在办公室内谈话时，总是拚命在忍着随时会脱口而出的吐槽。
现在，在你背後露出很棒的微笑的那个人──内在其实很嘻哈，全身上下都可是有着很不妙的暗器的哦⋯⋯⋯不会去妨碍到主人一样存在感很薄弱的出色举止──其实都是那群很糟糕会割头的兔子们所直接传授出来的哦。（注：ヒャッハー，这里的对应字是「嘻哈」。出自北斗神拳的杂鱼笑声。这边可以直接对应到郝里亚族的中二病，有暗指这群女仆很病娇，不管是谁敢吐槽她们或对主人不利就会集体围上来开虐）
当然，说出来的话自己的头会不保所以絶对不会说出口的。
好像从光辉的视线解读出问题来的阿妮尔，露出苦笑回答了起来。
「我是因为没有恩惠术的才能，才没有加入术士团」
「是、是这样啊⋯⋯」
「呵呵。又露出尴尬的表情来了，不过，请不用在意」
面对又再次搞砸了地露出尴尬表情的光辉，阿妮尔以温柔的表情来回应，用稍微看上远方的眼神编织出话语。
「以前，我也有梦想想要像爷爷一样成为一名术士。不论怎样的敌人都不胆怯，还能以那份力量退敌，能守护王族的各位、同伴，以及人民⋯⋯」
阿妮尔将视线移回到光辉身上後，就有点害羞四的红着脸颊说了。
「对我而言，祖父就是英雄」
「英雄⋯⋯」
忽然，在光辉的脑海中祖父──天之河完治的身影就浮现上来了。
爷爷是孩子实光辉非常仰慕的对象，对光辉来说是一位英雄。
虽然并没有直接看见完治在工作的样子，但每次他到家里来玩时就会听到，作为一名能干的律师许多基於经验上的故事。
充满人类连续剧味道的故事，成就逞恶扬善的主人翁的完治，确实是光辉所向往，总有一天自己也像这种『理想的模样』迈进的目标。
「自己无法像祖父那样，这麽清楚明白的时候，稍微，不，老实说光是去提起就会很失落」
「⋯⋯是怎麽做，才接受下来的呢？」
无法达成梦想的自己──那股冲击、翻涌上来的负面情感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正因如此才会去注意到。现在，能爽朗地笑出来是为什麽呢。
「即使无法变成理想中的自己，人生还是会往前一直前进」
沉静，而且能使人感受到的强而有力的言语。那不是，因为没办法而放弃，而是寄宿了要更积极向前迈进的意志。
光辉语塞了。不知道该说什麽才好，不知为何搞不清楚了。
代替无法言语的光辉，史巴克用温柔的表情说起话来。
「据说阿妮尔殿作为侍从的能力是首屈一指的。如果陛下和殿下没有突然外出的话，那麽年轻是有可能当上侍从长的。而且，即便威力和规模都不足，但是在恩恵术的细节和控制上是能与林登首席匹敌的吧。人品也很好，也有很多人将阿妮尔殿当成理想的女性。因为你实现了你自己的理想，要追赶上来就会很辛苦。不如说，希望可以停下来现在这种程度的魅力了」
「⋯⋯史巴克殿」
阿妮尔流露出相当为难一样的表情。
像是在弥补那种心情一样，
「史巴克。任务中敢去对库涅的阿妮尔求爱真是大胆！库涅，觉得你很有勇气。⋯⋯回去之後就去像史宾瑟报告」
「什，库涅大人！我、我自己正有那种打算！」
当史巴克开始急忙拚命辩白实，对此库涅以有一半是在开玩笑，一半是认真「我是不会把阿妮尔交给你的！」地在捉弄着。然後，就使阿妮尔更加为难地在注视着了。
因为发生小小的混乱，使在四周警戒或是进行明天的准备、在休息中的护卫们都略感困扰的模样在注视着。
不管到哪里，感觉一旦与库涅牵扯上就会产生混乱的同时在光辉身旁的莉琳，便靠过来说起很有趣的悄悄话了。
「史巴克副队长，因为被史宾瑟队长养育的个性很耿直。耿直到连说话都会很直率，我也有好几次，都被这样在辩解了吧？往事都还历历在目喔」
是为什麽呢？光辉有种历历在目的感觉。
「黑、嘿耶⋯⋯是这样啊。难道，那种女性很多吗？」
「是的。就是这样没错。曾有过一次演变成修罗场，那时候才好不容易有自觉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言行，最近虽然变得会选词用字了，但是偶尔还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与其说是多余的言语使评价提升上来，不如说无意间的被脱口而出使女性遭到副队长的毒牙⋯⋯」
「那又⋯⋯」
在光辉的脑海里，把直到刚才所浮现出来的祖父给推开来出现的是有着单马尾的青梅竹马。而且，还露出被吓到的眼神在看着自己。
光辉显露出禁不住那种眼神的感觉，忽然就在心里「现在不同了！会好好注意言行的！真的啦！」在说着，彷佛就像被姊姊抓到在调皮的弟弟一样展开辩解了。就和眼前的史巴克是一样的。
「顺便一提，男性偶尔也会遭到毒牙⋯⋯」
「还有那种事情！？」
「光辉大人。请小心一点喔」
「什麽！？不，你想说什麽我明白了！」
「刚才还对勇者的光辉大人有所顾忌才会保持距离，但是副队长对男性会比较不客气就去行动起来，所以就会更加粗神经地将事情给说死的」
「你说，什麽⋯⋯」
「当然，是事先预告的话。顺便一提，我，很清楚并不是现在就要说服你，当时很自然地『这家伙真的很烦耶』就麽想了，而将话讲的很难听了。但是副队长，在只有有点挫折下就马上重新振作起来，就不用去顾虑，不想被说的话还是说出来会比较好。副队长，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有点迟钝」（注：こいつマジうぜぇな，这家伙真的很烦耶。这句话是不良少年的语气，类似台语的看三小⋯这种感觉）
光辉战栗了。
并不是对史巴克的（笑）。而是对莉琳的「这家伙真的很烦耶」这句心声。
莉琳＝史托尔。十六歳时就被拔擢为近卫的术士，在临时的出击任务中被选为队长的年轻才女。有着跟光辉很相似茶色长发所绑成的双马尾（为了比较容易加深印象），容姿也还带点年幼的感觉，看起来会比原本的年纪还小。
被长长的睫毛所点缀的棕色瞳孔有自信和觉悟强而有力地在闪耀，虽然很苗条但描绘出来的女性曲线却是很有魅力。
客观来看，是一位层次很高的美少女。
那位美少女，笑嘻嘻地开心在笑着的同时「这家伙真的很烦耶」⋯⋯（注：同样对こいつマジうぜぇな这句，在这一句简单形容就是林志玲满脸笑意在跟你说话，忽然就一句飙骂出口造成的反差。这种感觉就是光辉的感受）
光辉用在看很可怕的东西的感觉询问了。
「顺便问一下，莉琳小姐⋯⋯怎麽对史巴克先生说的？」
感到大吃一惊的莉琳，没有特别去隐藏不好意思，
「──『在训练中如果在继续说这麽恶心的话来的话，就把你的蛋蛋给切了喔？』这样？」
「⋯⋯」
从光辉的脑海里，单马尾的青梅竹马被赶走而出现了魔王的正妻。摆出手枪的手势。是要射击什麽呢就是无须解释了。就是因为她的粉碎机才量产出汉女⋯⋯
总觉得光辉认识的女性，都是很难相处的人吧。
就连应该是疗癒系的另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孩也一样，不知不觉背後就会出现般若，甚至还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去攻击男性的要害。
在来路不明的烦恼下，光辉哆嗦地就颤抖起来了。
像是捕捉到光辉会颤抖成那样，是在对自己感到害怕，或者说是说了扫兴话语的关系，使莉琳用有点焦急起来的感觉在解释了。
「哎呀，那个呢。我平时是不会将那种话说出来的喔？我的座右铭是常居战场。趣味是训练。经来的梦想是站在歼灭战的前头」
身为年轻女孩，怎能说出这种话来，对被青梅竹马教训总算才学会怎麽选词用字的光辉来说，压抑是很容易做到的。
而且那好像是正确答案。
莉琳很自豪地，挺着胸膛继续往下说了。
「因为我，是为了战斗而生的。为了要去守护，即使无法谈恋爱，都要为了守护他们而战斗」
是作为战斗者而生。如此确信。所以，十几歳的女孩是不需要讨好的言语。如果要夸奖，希望不是在容貌上而是要去赞扬累积起来的技术。不是在头发或身材、服装或性格，希望能去赞扬守护这个成果。
十几的女孩子，对话语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吧。如果是和平世界的人们，或许会用悲伤的言语来表达同情也不一定。
光辉⋯⋯一看觉得很耀眼。确信自己这个存在，在往前迈进的身影。
「莉琳小姐，很帅气呢」
「诶？」
明明被上司夸奖就会以踢他蛋蛋来做回答的自己面对赠与自己夸奖的言语的光辉，莉琳却是大吃一惊了。
因为是在提论史巴克的话题之後，一瞬间，莉琳虽然以为自己被当成笨蛋了，但看见光辉的表情却又马上重新思考了。因为光辉的表情，浮现出羡慕了。
所以，莉琳就，
「⋯⋯谢谢你」
除了来自前辈们或林登，对於在战技上的进步或战果所做的夸奖外，面对好久不曾有过会令人感到开心的赞扬，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的同时还是回以谢言了。
「⋯⋯勇者大人。您的胆子真大居然敢对库涅的莉琳求爱呢。这要是，被勇者大人捉弄了的话我就去向史宾瑟他们报告──」
「库涅大人的事情真多呢！话说回来才不是在求爱！请适可而止，不要将没有根据会造成致命伤的事情说出去好吗！？」
库涅看见了！
趁着自己在当史巴克在解释的对象时，就凑过去找与自己年进相近关系很好的莉琳在求爱的臭小子！那个不屑的眼神就是这麽说的！
像是在求救一样虽然光辉将视线往莉琳看过去，但莉琳已经和光辉拉开一段距离并扭头看向远方去了。因为跟史巴克有关的内心话也说完了，好像自己很讨厌成为这种话题的对向而在贯彻事不关己了。
真的，自己所认识的女性大多都很有个性！这句话在光辉的心里呐喊起来了。
但是，忽然想到。妹控啦、不擅长养动物啦，或多或少，则是和莫亚娜大人则是度过了相当平凡的温暖时光⋯⋯⋯
在光辉的心中对莫亚娜的好感度更加地提升上来了。
同时还想到。
「捉弄是？」面对在感到纳闷的史巴克和其他的护卫们，「姊姊和库涅及史宾瑟，昨天，全都在勇者的床上──」地将这麽深具意义的话语挂在嘴边，「岂止王族姊妹就连自己的养父都被带上床了吗！？」这样一句话後就看见露出满面笑容的库涅在看着战栗起来的史巴克，
──这个小土匪。得早点想办法才行
总之，因为就快要喝完帕露露茶而为了要再来一杯，光辉就兴冲冲地把手往茶壶伸过去了。
～～～～～～～～～～～～～～
隔天。在太阳就快要来到天顶之前，就看见那个了。
从一座格外巨大的沙丘上所看到的是，彷佛就像是境界线一样被拉开来的沙色和绿色的线条。砂漠的终点的另一端，一望无际的草原蔓延开来了。
「这里就是砂漠的终点⋯⋯」
「也是战场的终点喔。呵呵，勇者大人。您的眼睛都睁圆了！」
砂漠的世界──对被这种印象给刻画在脑海里的光辉来说，杂草丛生蔓延开来的草原，和在它南西侧一直到远处都能看见的翠绿山峰时不可能被忽然感动起来的。这正是，莫亚娜她们所拚命在守护的东西，有了很强烈的真实感。
面对光辉显露出来的感动神情，不只库涅就连护卫队和阿妮尔噗哧地吐露出笑声来。从他们的表情看上去，总觉得模样很自豪。
感到很不好意思的光辉就抓起脸颊，像是在掩饰一样提出寻问了。
「这片草原的前方就是亚克耶德吗？」
「是的，勇者大人。从这里出发的话应该中午左右就能看见了」
由史巴克的阿洛斯带头从沙丘上下来。
就这麽踏入草原，忽然，光辉就有一种空气为之一变的感觉。感觉很不可思议，仿佛是从沉静的地方往祭典的中心在移动过去一样，心情沸腾起来的感觉。
原来如此。这就是，『死掉的土地』和『活着的土地』的不同⋯⋯吗，光辉体会到了。这种像是渗透到皮肤里面去一样的不可思议的感觉，一定就是生命的气息。是充满恩恵力的地方吧。
总觉得就连阿洛斯牠们也很愉快一样在轻快的脚步下往前走了快一小时。
就如库涅说的那样，在太阳稍微快来到天顶的时候，放眼望去就看见一道很壮观城墙了。
「那里就是亚克耶德了哦，勇者大人。从这里开始虽然看不见城墙，不过，会在城镇对面的谷仓地带延伸开来。现在正好是成熟时期，所以我认为会非常有看头的！」
一边听取库涅的导览一边前进。从亚克耶德的方向出现几个人影了。骑着阿洛斯飞快地往这边过来。看样子即使在亚克耶德那边似乎也确认到库涅的身影而前来迎接了。
在前头带领的是，拥有一头超短的金发、锐利的碧眼又充满霸气的女性。穿着一身战士的装备，就连她的背後也有五名战士随侍。（注：这里的ベリーショート，是超短发的意思。属美容用语，特别会针对女性使用）
「大人，失礼了。我是亚克耶德自警团的团长伊瓦娜＝柏格尔。是来迎接您的」
用清晰的声音自报姓名的人，看样子就是亚克耶德领的私兵的领导人。好像是库涅她们很熟的人，使库涅高兴地回答了。
「好久不见了呢，伊瓦娜！库涅来了哦！」
「是的，久违了，库涅大人。没想到居然会这麽快就前来，稍微吓了一跳」
面对一边轻快地在跳着一边在打招呼的库涅，伊瓦娜也同样回以微微的微笑。第一印象虽然给人一种很冷淡的感觉，但在看库涅的眼神相当温柔，也因为反差就成了一名很吸睛的美女了。
「据说亚克耶德的土地出现异常，不得不赶过来一趟。库涅就是为此才来的」
「谢谢您，库涅大人。那麽，领主大人正在等待。我们就出发吧」
不禁就再看了一眼露出认真表情来的库涅，却得到库涅一句「干嘛？」并用很棒的笑容回看了将视线移开来的光辉。在阿妮尔和莉琳都笑出来的情况下感到很不好意思的同时，就在自警团的前导下进入到亚克耶德的城市内了。
～～～～～～～～～～～～～～
「没想到这麽快就前来了。很感谢您迅速的应对，殿下」
库涅她们被带至领主馆内的接待室。护卫队的众人则虽然是在别的房间待命，不过，史巴克和阿妮尔，以及光辉则是陪同库涅。
就这样享受端上来的茶数分钟。像是赶过来一样到来的领主洛斯柯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了。
洛斯柯还只有三十五歳左右，但是，是一位具有作为领主的风格的人。适当长度往後梳里的深蓝头发，并且还配戴一副单边眼镜。虽说身材很纤瘦，乍看下与其说是战士不如说很明显就是个文官系的人物。
在他的身後有一名貌似贵妇，以主导欲很强的眼神作为特徵的女性。将漂亮的金发盘起来，包含存在感就让人感有种很气质的感觉。
「亲爱的⋯⋯」
那名女性如劝戒般在拉着洛斯柯的手，焦急之後忽然有了自觉而改变表情後，变整个弯下膝盖向王族行礼了。
「好久不见了呢，洛斯柯。以及西菈。不用这麽毕恭毕敬的问候。话说回来根据信的内容，请详细说明一下事情的经过」
在王都理目中无人模样怎样都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光辉，还是，对库涅那种举止会表现出相衬於王族言行有种强烈的不协调感。因为具有匹敌於超能力者的直觉，使库涅一瞥将视线转向过来顺便露出扑克脸了。
从微妙的姿势下一句「不好意思」显露出苦笑的同时便站起来的洛斯柯就坐在房间里的沙发上。接着西菈也做下来了。
「勇者大人。这位是亚克耶德的领主──洛斯柯＝亚克耶德，和他的夫人西菈＝亚克耶德」
「初次见面，我是天之河光辉」
因为是在洛斯柯和西菈将视线对向没有见过的青年身上所以当做起介绍时，就因库涅的称呼而使领主夫妻一齐睁大眼睛来了。
「在稍早之前，被称作是勇者的存在被弗尔提娜大人所召唤的启示虽然有送来通知，但是⋯⋯居然是真的。能与您见面真是荣幸，勇者殿」
被称作是勇者的存在会被召唤前来的可能性似乎预先就知道了。洛斯柯像是领会了一样点了点头，慎重地做自己绍介了。
光辉急忙希望他不要毕恭毕敬的，告诉他以名字来称呼就好了。
然後，经由库涅传达也有以增广这个世界的见闻为目的同时的事情，接着话题便终於进入到信的内容上了。
「那麽，洛斯柯。信中有提到作物枯萎了⋯⋯」
「是的，殿下。初次确认到是在一周前左右所收到的报告中提到的」
在那麽开始说起来的洛斯柯的说明下，在稍早之前作物的生长就很明显地趋缓下来了。这个世界的植物会藉由恩恵力而生长的非常快。因此，它趋缓下来马上就会知道。
话虽如此，自然的事，偶尔会发生土地的地力下降并不是没有前例。送到王都来的报告，如果不见改善的话便话请来库涅，那种程度到达即使慢条斯理地等人来也能被原谅的问题。
但是，一周前发生的事，可就不是如此了。
谷仓地带的一部分，那还不是一定的地方而是辗转好几处的复数区域，都发生作物不自然地枯萎掉的现象。
在谷物的穂舖成一片黄金色的绒毯的一带，就像是突然裂开一个洞一样作物就枯萎了⋯⋯
那种自然现象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被观测到的纪录。
现场如果有留存≪黑暗者≫所缠绕的瘴气就有可能会发生那种事情，但那却是侵入盗谷仓地带的正中央的痕迹──枯萎、长不好的作物所形成的道路等等──应该要会有才对，但是，那些却是都没有。
有可能的话，就只有从天上掉下来这种可能性，但是那样一来落下来的≪黑暗者≫是去哪里了？
当然，因为没有入侵到谷仓地带的迹象，所以就连出现的迹象也就都没有。
为了慎重起见，自警团有总动员去搜索四周，但完全都没有找到≪黑暗者≫的踪迹。
在这样的情况下，枯萎的土地就如雨後春笋般增加起来了。
因此，如果原因不在≪黑暗者≫的话，就判断出这已经不是自己的手能够背负起的恩惠恩异常的情况了，因此，洛斯柯才会向王家报告并请求救援。
「原来如此，完全搞不明白！」
「殿、殿下啊」
面对断然地，又不知为何露出一脸得意的表情说出这样的话来的库涅，洛斯柯的眉头就像八字一样垂下来了。西菈也显露出感到为难的表情。
像是在对那样的夫妻解释一样，库涅重新说起话来。
「那种现象，因为没有前例只听原因是不可能明白的吧⋯去现场绕绕！做足调查！土地的事去问土地就行了！另外，原因究明就先搁置，要是只靠土地的恩恵力就能再生就好了」
「如果能再生就好了，但是⋯⋯」
事件不是在接待室内就会发生，是在现场才会发生！因此，库涅便立刻站起来要求带路。相当有行动力，就连领主夫妻，以及应该都习惯了的阿妮尔她们全都露出一副不知道该怎麽说才好的表情了。
光辉就是光辉，在心里偷偷地「你是千锤百链的刑警啊！」这样吐槽起来了。感觉最近，明显成了一个专门在吐槽的角色了⋯⋯
光辉决定不要去想太多了。
在亚克耶德镇的西边延伸开来的谷仓地带，其实已经化成很壮观的金色绒毯了。也许是小麦吧，很相似的作物。丰收的麦穗随风摇曳，沙沙地阵阵波浪的景象会有种无法以言语来形容的感动。
【乌尔镇】，因为距离【北部山脉地带】很近加上讨伐魔物的关系是光辉经常去拜访的地方，在那座城镇的附近有片广大的稻作地带虽然是很熟悉的景象，但是⋯⋯
不如说，是有这方面的共通点，但对光辉的内心来说却是给予了像是渗透一样的感动。
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去欣赏它。
然而到处，彷佛就像被虫啃过一样，或是像一幅失败的麦田怪圈，出现一个个突然裂开来的枯萎的空洞。
失去金色的光辉，在地面上变了颜色腐朽掉的作物身影，感受到一股与感动成比例的悲叹了。
一处，格外巨大的枯萎地点。在直径五米左右的圆形枯萎的土地上，光辉他们到来了。
「殿下，您怎麽看？」
面对用深刻的表情在寻问的洛斯柯，库涅没有马上回答，光辉没见过她露出这麽颜色的表情在凝视着地面。然後，慢慢地弯下膝盖後，便轻轻地像是在安慰一样将手伏在地面上了。
「⋯⋯确实，这个地方失去恩惠力了。是在砂漠化的前一刻。四周的土地因为还有恩恵力，现在也还一点一点在流入过来在使它恢复起来」
「那是⋯⋯那麽，放着不管就能恢复原状了吗？」
「是的。库涅是这麽认为的」
洛斯柯和西菈，以及同行的伊瓦娜她们自警团的团员们都感到松一口气了。西菈则提心吊胆地寻问起来。
「您知道原因吗？」
库涅带着复杂的表情慢慢地摇了摇头。在做原因不明的表示。然後，像是在选词用字一样，静静地开口了。
「这种枯萎的方式，失去恩恵力方式。⋯⋯跟沐浴在瘴气里，遭到≪黑暗者≫吸収相当类似。库涅，认为很相似」
「但是⋯⋯殿下。如果是≪黑暗者≫的话⋯⋯」
枯萎的土地，就除了这种现象外，就完全没有一丝≪黑暗者≫存在过的痕迹了。彷佛就像是鬼魂一样突然间就出现在现场，又突然消失这种情况⋯⋯
那种现象都不曾闻问过。
确实，有去做夜晚的监视・警备。但谷仓地带太广阔了。要用灯火将所有的区域都照亮是不可能的，就算，半夜里≪黑暗者≫，或是什麽出现在那里会没有注意到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可是，那又是为什麽，是什麽人在没有做出行动下就消失了呢⋯⋯
是怎麽消失的呢か⋯⋯
还是说，就土地异常来思考是自然⋯⋯
对於洛斯柯的想法，库涅同样地点头了。
「总之，就用≪再生≫尝试一下」
或是，如果产生能让恩惠力消失的原因，再生後に会不会又同样枯萎呢，或许再生之力也会被无效化。
这样一来，去观察那个过程也有可以明白是什麽原因的可能性。
在这种意图下库涅开始进行天恵术≪再生≫之仪。
「注入古代之血之人，库涅・迪・席尔特・辛克雷亚进行祈祷──」
用娇小的身体，彷佛就是要将整个世界都包覆起来一样，轻轻地敞开双手。半闭上，用仅能窥视才看的见的翡翠之瞳，只是，也有怎麽看都看不太到似的。
被画在库涅身上的纹路，每当说出祈求丰饶的圣句时闪耀的程度便会增加。
「──伟大的意志哟，我们的母亲哟。您的孩子奉献出身命」
轻轻地，库涅的金色双马尾便随风摇曳起来。没有风，是不可视的力量在她的四周形成漩涡。
可以体会的出来那股力量，以库涅为中心在往土地流去。
「让大地豊穣，用水来治癒，以风来收获，使火来将意志──」
大地在闪耀着光辉。升起会错看成金色火粉的粒子了。在乱舞着的它们，宛如大地在显露出喜悦一样。
「已死的世界现在再次──生存之力」
库涅衷心在祈祷的愿望，就是要让死去的土地复苏。从枯萎的作物下面，吹起新的生命之芽。仅只是与作物不同的杂草，在化为砂漠化的那个地方，确实恢复到自然了。
「好厉害⋯⋯」
光辉，不由得就这麽嘀咕了。虽然和青梅竹马擅长的神代魔法也能做到相同的事吧，但即使如此，一心在祈祷身材娇小的库涅的法术，不知为何相当地扣人心弦。
「呵呵，是这样对吧是这样对吧！库涅很厉害的！」
犹如身在梦境的光辉，就因那阵会令人感到可恨又得意洋洋的声音而忽然恢复自我了。
果然，那里就有显露出相当得意表情来的幼女。就差没有往後倒下来在挺着胸膛。（注：最後一句是NTEA JOJO）
庄严肃穆的气氛一瞬间就雾散掉了。
用难以言语的表情，光辉回答了。
「哈哈⋯⋯没错，很厉害。库涅大人真的很厉害呢」
「嗯呵呵。对吧？可以再多夸奖一点没关系喔？不如说可以更崇拜我一点！库涅，不会介意的！」
公主大人相当得意忘形。
光辉总有一种想要扁人的感觉，但看在库涅得意忘形的同时还有将意识放在让土地再生上，姑且就先夸奖她一下了。
库涅的心情相当好，但是，马上就露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洛斯柯。看样子土地是恢复原状了。恩惠力也没有消失的情况。应该要稍微观察一下⋯⋯」
「这、样啊⋯⋯⋯呜嗯，到底是什麽原因呢⋯⋯⋯感觉毛毛的啊。但是，明白可以用殿下的能力进行恢复。原因的探索，包含亚克耶德周边的土地在内我会去作调查，暂且，可以放心了。殿下，诚心诚意非常感谢您，这样的应对！」
「这是库涅的职责。但是，一部分的土地突然间就枯萎掉的怪异现象，不能放任不管，我想暂时留在亚克耶德调查一番。洛斯柯，没问题吧？」
和光辉不同，库涅不是用得意洋洋的表情而是用严肃的面容在与洛斯柯应对。
「况且，我自己只是个剑士⋯⋯对方是领主大人，真是太好了」地，光辉在心中这样在安慰自己。
没注意到光辉的内心想法，洛斯柯，
「不用您开口，殿下。请务必，要在我的宅邸停留」
这麽说，便高兴地点头了。
之後，光辉他们便迎来迟来的午餐。
在午餐的座位上领主夫妻的儿子──隆德・亚克耶德（十歳）被绍介了。他是个有着与父亲相同的深蓝色头发，一双眼睛遗传到母亲意志坚定的伶俐男孩，年纪虽小却有着冷静又认真的性格。
不过，也有与年纪相符身为少年的一面，随着被史巴克和莉琳讲出来，在光辉被称为是勇者的存在下，能使用异世界的法术，或是单人在被召唤的第一天就击败有名字的≪黑暗者≫，一个人就战胜携手合作的战士长和术士首席的英勇传说时，就已经是用闪闪发光的眼睛在看着光辉，很轻易地就让光辉的内心受到伤害了。
然後，是看透那样的光辉的内心了吧，库涅便将有的没的，几乎是没有的事都喋喋不休地讲说来，结果，也有提到在床上倒成一片的事件、半夜里的密会事件等已经是丑闻性质的事都讲出来，使领主夫妻的表情满是尴尬，让光辉则是拚命地在辩解⋯⋯
比什麽都还更混乱的，就是化为吐槽机器的光辉，和捏造出乱七八糟事件来的库涅，使隆德少年看起来很羡慕一样地开始在看着了。
不，讲白一点，那是因为还很年幼还不明白什麽是嫉妒吧⋯⋯
到底，会不会被认为是勇者在被与他关系很好的公主追求呢，
或者，公主被与她关系很好的勇者在追求呢，
光辉，一想到如果是後者的情况，就在心里对着隆德少年全力呐喊了。
那个未来，除了要在身分和立场上以外，各方面的意义上都必须要有觉悟才行喔！。
在不说出来的情况下，就不会被说成是胆小鬼。库涅炭是可怕的⋯⋯
暂且土地的恢复结束，准备要在隔天开始就认真去进行调查活动的光辉他们都在领主馆内休息的时候。
时间是傍晚时分。
火红在燃烧着的太阳正要沉入到西边的地平线。阴影大大地就往东边延伸开来，将世界染成红色。
金色的谷仓地带染上了红色，加上与越来越浓的阴影则演奏出絶佳的对比，创造出和白天不同鲜艳万分的絶妙景色了。
在亚克耶德的城墙内侧有座被搭建出来的了望台。有二名年轻的自警团的团员正在那里进行监视的任务，可是却对那平时都看惯了，絶对看不厌倦的景色眯起眼睛了。
「喂。你有见到勇者大人吗？」
「噢，有啊有啊」
「你怎麽看？」
是没有再次发生异变吗，一边眺望着自然的美景同时一边让监视的视线巡游起来之下当一名专心的团员无心一问时，另一名团员则显露出稍微思考一下的模样後就回答了。
「我的感觉是相当普通吧」
「真是没礼貌的家伙。这件事我要去跟团长报告⋯⋯」
「就当听过就算了吧。那麽，你又怎麽看？」
「嘛，和印象中不同啊。总觉得，应该是更有威严啦或是霸气啦，猛一看会令人有种『这个人不简单啊！』的感觉吧」
「没错没错。光听就会觉得相当强，但是⋯⋯总觉得不像个战士啊」
如果被光辉听见的话，不由得就会「无法否认」地按住胸口四肢趴在地上去面对在这麽谈论感想的二名团员了。
而，就在这时，用手去制止要再次开口往下说的对方，一名团员就立刻将眼睛眯起来了。
「怎麽了？」
「⋯⋯喂，看那边。变成阴影看得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有什麽啊？」
「啊？哪边？」
二人目不转睛地在凝视着。
有了。
有发现什麽。裹着黑色的雾，还是人形的──
「开、开玩笑的吧！为什麽会在这里」
「快敲响警钟」
看穿的真面目，就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存在。没错，裹着黑雾的存在，在这个世界就只有一个。
拿起槌子要去敲响设置在了望台上的警钟的团员，无论如何，就在要敲响警钟时，其存在──≪黑暗者≫在凝视着的同时，要挥动的手臂⋯⋯
「为、为什麽啊⋯⋯怎麽会这样！」
面对不该有的景象，使手臂不禁就停下来了。
或许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因为，在他的视线的前方，陆陆续续出现了。在谷仓地带有如被泼撒出去的黑色墨水，在虚空中突然就出现瘴气的球体。
波波波波地，比夕阳所产生出来的阴影还要浓的闇色就在谷仓地带的各处以很惊人的速度在增加起来。那些闇色的球体，在一拍後就像茧被从内侧破壊掉一样消失开来。
接着留下来的是裹着浓密瘴气人形的≪黑暗者≫
不是一个二个。一瞬间就增加到部队，不，是集团的规模。
「快、快！？　快点敲响警钟！！」
「啊！！」
忘我的团员，就在对方的大声疾呼下恢复了理智。马上，就为了扫除恐惧用力地将警钟敲响了。


◎049　光辉编　天之河光辉这个人
亚克耶德领被悲壮感和絶望感，以及焦燥感填满了。
在被城墙所包围住的城镇内，自警团的团员们全员出动四处奔走在进行领民的避难及防卫准备。
混乱以加速度在加深起来。
只是，那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发生悠久的历史中没有前例的事态──≪黑暗者≫的大军穿了最前线的砂漠地带，後方的领地遭受到突然出现这种事态了。
对王都的信任、後方的安全性，以及即便前线被穿越，至少会让人知道而有足够的避难时间，然而这样的常识却被颠覆而感到很恐怖。
用凄惨的叫唤这样的举动在奔逃的领民们表情都因恐惧而扭曲起来，但那种情绪却比任何的雄辩还更能体现。
然後，在混乱中的领主馆也同样，不，就因为比起领民更能清楚地掌握事态景象才更为慌乱。
「该死，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不会是幻象一类的吧！？不管怎麽说都太奇怪了吧！？」
「防卫态势要如何进行！只靠城墙是保不住的吧！又另外派术士去强化嘛！？」
「可以撤退吧！？即使先让殿下逃走⋯⋯」
「话又说怀来王都在搞什麽！没有注意到被绕道後面来了吗！？」
「不可能是徒歩过来的吧！去考量有没有注意到就太乐观了！」
吵吵闹闹，亚克耶德领的优秀文官和自警团的团员们各个都像是在掩饰内心的恐惧和絶望等负面情感一样在大声怒吼着。
而，就在这时，
「别慌！」
凌驾他们的惊人怒吼响彻开来了。
很快地恢复理智的他们就转动起视线。在那里的是以险峻的表情，摆出一副泰然自落的领主洛斯柯。
像是在以此为信号一样，下个瞬间，砰的声音就响起临时应变中心的门打开了。进来的人是库涅、阿妮尔、光辉，以及几名护卫队的成员。
「洛斯柯。从库涅的护卫中让史巴克和莉琳为首的几个人已经去进行防卫的帮忙了。虽然有用恩恵术去强化城墙了，但没关系吧？」
「当然。事态的掌握呢？」
「出现大军，被包围起来了」
洛斯柯点头表示赞同。
「透过刚才的报告敌人的总数在五千左右。不过，还持续在增加中。四面都被完全包围起来了。出现的原理不明。好像是牛头种・鳞竜种・奇骨种的混成编组。没有确认到飞行种・巨人种」
「⋯⋯不太能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洛斯柯报告中的≪黑暗者≫，都是不超过二米高度的人形≪黑暗者≫。亚克耶德的城墙高度在十米左右，但并无法阻止能飞行的≪黑暗者≫或巨人类型的≪黑暗者≫的进攻。
因此，会遭受到被以速攻侵入到内部进行攻击的事态虽然就能够避免了，可是，要断定是不幸中的大幸敌人的数量又会太过不寻常。
亚克耶德说到底是後方的物资集散地。在万一王都陷落的情况下，会作为王族逃离到远方去的暂时落脚处，姑且，是有城墙的。
只不过，说起来在王都沦陷这个时间点上辛克雷亚的人们就没有未来了。因此，如果没有像绿洲那样能让他们弱化的机关的话，战士团就不需要存在了。说到底『自警团』只是存领民中招募来的。
他们，毕竟只是去处理领地内的事务，对野生动物的应付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在做警察的工作，其人数也只有一百人左右而已。
真的很优秀的战士或术士是会去到王都或周边有监视据点的城市可说是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总之，在被大军包围的时间点上亚克耶德是没有生路的。
洛斯柯用沉痛的表情说起话来。
「对不起，殿下。将您招来死地了」
「这种事态，有谁预料的到。洛斯柯。你的判断从一开始到最後全都很迅速又正确。对库涅不需要内疚」
「殿下⋯⋯」
到底不愧是王族啊。在这种絶望的状况下，库涅都没有动摇。面对连十歳都不到的年幼女孩所表现出来的毅然态度，室内的人们都在压抑想要脚底抹油的模样，逐渐显露出下定决心的表情了。
「至少想让领民们逃走⋯⋯」
库涅的严肃表情，在传达出用自己的预想来否定自己的愿望。
对此洛斯柯的回答也同样很简洁。
「迟了」
库涅一句「对呀」後就静静地点了点头。
「那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於这种异常事态怎麽让王都查觉到」
「没错。亚克耶德的地下保管库很坚固。现在，要赶紧将物资都运送出去。一旦结束，就让居民们到这里来避难。配合城墙，也不知不能否撑得住二天」
「如果已经知道这种事态而已经行动起来⋯⋯最快要一天。不是这样的话从这里传令出去⋯⋯要二天半左右。很紧迫呢」
不论怎麽选择，都必须要传令出去。≪黑暗者≫说不定会无视前线出现在任何地方的这项情报，就怕有个万一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是会应付不来的。
既然要去叫来支援，这件事就絶对必须要传达给莫亚娜。
在库涅和洛斯柯他们，以议论在决定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时，默默地看着的光辉的心里是很狂乱的。
如果是稍早之前的自己，是会勇猛地去杀掉敌人的吧。丝毫不相信自己或许会死掉，如果是自己一定能做的，在守护民众是『正确的』的面前就会盲信其他事情都是毫无价值的。
（还要、再杀吗？连在拉迦尔那时候，那种⋯⋯⋯这次是数百、数千的生命？他们明明也只是想活下去吧？那种想法是『错误的』。不，将人当成家畜来看待。⋯⋯那麽，他们就是恶了吧？）
分不清，何谓正确的选择。
光辉看着自己的手。微微地在颤抖着，就是有预感自己会死。因为死很可怕。
这里没有身强体壮的战士团。到底，一个要已超过五千的大军为对手都没有自信能够活下来。不会有机会主义出现。自分能理解在会死的时候就会死。
同时，回忆起那时候的触感了。
面对『斩开肉』这件事，『将生命撕裂开来』那种活生生的触感。一个生命、生存之路、其意志，都在自己的手下遭到破壊而结束了。
很可怕。拉迦尔的空虚，这且不说总觉得让人感受到恨意的眼睛很迷惑人。猛烈恶心感正在袭击上来。
（如果有能让双方都不死，且能拯救一切的理想方法的话⋯⋯可恶，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又会要做出选择！结果会如何，我应该很清楚的啊！）
叽哩一声忽然就紧咬起牙齿使臼齿发出声响了。
「光辉大人，您没事吧？脸色很不好⋯⋯」
因为被像是悄悄地担心了的搭话而回过神时，那里就出现露出担心的模样在注视着光辉的阿妮尔。仔细看，不知什麽时候连莉琳她们也回来了。是行使太多恩惠术的缘故吧，用很疲惫的表情在做报告。
看样子，好像是终於阻止≪黑暗者≫的出现了。结果，总数量似乎膨胀到一万左右。随时都会开始进攻都不奇怪。
现在，要怎样逃出去向王都传令呢，目前就是在讨论这个。
库涅是王族。而且除了几乎失去力量的莫亚娜外，是唯一，还留有力量的最後一名辛克雷亚王国的王族。因为≪再生≫是在战後复兴才能发挥初期本领的法术，所以是絶对要活下来的。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要让库涅活下来。传令员应该要让护卫队和库涅──这是洛斯柯单方面的主张。
对此，库涅则，
「不，洛斯柯。库涅在突破包围网之际，只会碍手碍脚的。与其去思考确切的突破方式，不如让显眼的库涅来吸引注意力，传令员就由勇者大人和数名护卫去当比较适合」
那句话，光辉说不出话来。确实，光辉具有突破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瘴气无效。如果库涅在传令队里面，在突破包围网时，单单要突破不只无法尽一份莉，还必须要保留力量去守护库涅才行。
库涅的建议其实很合理。除了自己稀有的价值外界没有能做的事。
所以，光辉注意到了。库涅的侧脸，在那年幼的脸庞上，寄宿着觉悟。
希望能带着姊姊逃走──库涅有说过，想要实现那个愿望。
或许，聪明的库涅理解到了。看见横空出现的≪黑暗者≫时，与人类之间的平衡状态就被打破了。
精确地朝後方的领地进行袭击。
滥用王都的战士团来救援，或许会让战力分散，更会使应该守得住的地方守不住──而且还会使辛克雷亚王国瓦解。
一定是，有看见那样的未来吧。
库涅，现在包含自己的性命在内，做出取舍了。
所以，库涅没有说出来。在这种状况下，要光辉『为了民众而战』
因此，库涅才说。希望光辉『能逃走』。而且，要逃走的话，无论如何都要带着姊姊。
自己到底无法做出取舍的选择，面对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的年幼女孩，光辉在感到害怕的同时，抱持着深深的敬意，以及无以形容的羡慕了。
（啊啊，不行啊。这孩子，必须要活下来。不能死在这种地方）
因此，很自然地就这麽说了。所以，
「带库涅大人，突破包围网」
注意到时，就已经这麽说出口了。
坚持不放的洛斯柯，和冷静地在驳回的库涅，以及周遭的人们全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往光辉看过去了。
「如果是用我的最大火力，是能冲破包围网打开一条道路。用阿洛斯最快的速度冲出去就能突破包围。如果用时常展开的障壁，至少，就不需要一边守护库涅大人一边进行包围突破战了」
「噢、噢噢，那是真的吗！」
「勇、勇者大人？」
面对光辉断定的言语，洛斯柯是浮现出高兴，而库涅则是浮现出感到困惑的表情了。
伊瓦娜自警团团长，用浮现出一丝希望的表情寻问起来。
「那个，勇者殿。或许，能用那股力量将大军──」
「⋯⋯很抱歉。要消灭破万的大军魔力⋯⋯⋯会被人海战术压垮。突破包围，让少数人逃离就是极限了」
「是、这样啊⋯⋯」
不只伊瓦娜，还使有着『或许』想法的人们都悄然地失望了。然而，那也只是一瞬间，马上就恢复原本就做好觉悟的表情，开始去尽自己的最後职责。
「那麽，光辉殿、史巴克殿。尽快做好逃离的准备。库涅殿下，就拜托你们了」
「准备已经做好了。一定会将亚克耶德的困境传达给陛下」
史巴克深深地点了点头。看来已经是做好逃离的准备了。或许，即便要无视库涅的意愿，都打算要拚尽全力带着她逃出去也不一定。
「请、请等一下！库涅是不能逃走的！如果王族将人民弃之不顾而被敌而逃的话，对辛克雷亚的一切『信頼』就会瓦解的！那种前例即使只出现一次，士气会不保的！」
在自己得逃走的决定成为共识下，库涅在跳跃着的同时尽全力在反对。
确实，说不定亚克耶德的人民会陷入絶望。放着自己不管，只有王族逃走了。那是为了救援，或是为了未来，在当下这种混乱的状况中任谁都无法冷静地毫不犹豫下决断的吧。
而且，伴随亚克耶德的沦陷只能库涅她们逃到远方去的这项情报传出去的话，在往後的战斗中会影响到士气确实是有可能的。
洛斯柯单膝跪地，为了劝说库涅而编织出言语了。
「殿下。在这种状况下，您活下来才是我们人类的希望。确实，或许会被看待成舍弃亚克耶德的人民。或许其他领地的领民也会这麽认为也不一定。但是，我胆敢说一句吧。──这些都是小事」
「⋯⋯」
「殿下很聪明应该很清楚。局势已经倾斜了。要守住一切是不可能的。殿下，必须和陛下一起在新的战火中活下来。要守护谁，或是舍弃谁。总使是为了少数，在『不能使人类灭絶掉的战斗』中，您都必须要活下去！」
「っ」
库涅扭曲的表情，就在如实地诉说她自己自身的理解。
库涅说不出话来。
而，就在这时候，一名自警团的团员冲进来了。
「报告っ。敌军，开始进攻了！」
随即，惊人的轰鸣声就响起来了。连去确认都不需要，明白那是朝城墙所做的攻击。不间断连续响彻开来的轰鸣声从四面八方响彻开来，不可否定会煽动人们的恐惧。
闭目一会儿之後，叽的一声让牙齿发出声音来的库涅就将脸抬起来了。
「洛斯柯。我会逃走。但是，请选出隆德和另外的二个人」
「殿下，那是⋯⋯」
「库涅的阿洛斯能坐三个人。守护的对象如果是小孩，一个或四个都没差别」
库涅看了看史巴克後，他稍微思考一下後，就像是在肯定库涅的话一样点头表示赞同了。
「选出，下一代的希望。洛斯柯」
「っ，有点困难的工作。⋯⋯但是，感谢您的这份厚意。马上就将人带过去，殿下就先去准备」
「好。⋯⋯洛斯柯，你，和你的部下及一切都会受到弗尔提娜大人的加护。你们的觉悟和勇气，库涅是不会忘记的。库涅，是絶对不会忘记的！」
「哈哈，那就是今生不会别离了吧。殿下，我们可不打算轻易地就被干掉了哦？」
没有战士团的亚克耶德的人们是没有活下来的未来。最快要二天半。或许救援得花上三天，除非发生奇蹟不然肯定是赶不上的。
但是，洛斯柯那麽说了。部下们，也露出同样的表情。
面对那高贵的身影、库涅感到很自豪，紧紧咬着牙，点头了。
光辉的心──在嘎嘎作响了。
要舍弃这些人吗⋯⋯
或者是，要去几百、几千个≪黑暗者≫吗？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反覆提问了。掉进思考的漩涡里已经都发生过好几次。
（人类也好、《黑暗者》也好，都只是要活下去而已。纷争，是这个世界应有的状态。无关的我介入进来，那才，肯定是错误的。说起来，超过一万以上的敌人，认真去战斗也赢不了。魔力会不够。我也一样，很怕死。无法在与大家相见，这絶对是最讨厌的）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没有谎言的情绪在心里翻腾。
因为不论哪一方都不想去杀，不想出手而想逃。
对家人、对青梅竹马、对朋友、对伙伴，就连对那个还有所迷惘的『那家伙』也一样──都想要见上一面。这样下去是会死在异世界，絶对很怕会再也见不到，所以想要逃。
「光辉殿、光辉殿っ」
「っ、诶，啊，史巴克先生？」
因为史巴克的呼唤声才使光辉忽然回过神来。
注意到时已经是在收容阿洛斯牠们的马厩前面了。看来是在被囚禁在内心时无意识跟着库涅她们前来，而来到马厩这里的样子厩舍。
「你没事吧，光辉殿？」
「诶、嗯，我没事。话说，怎麽了吗？」
面对显露出讶异表情来的史巴克，光辉努力装的很平静来回答。那装出来的面无表情，更让史巴克他们感到担心，但现在的光辉根本没有余力去察觉那件事。
因为，光辉现在第一次，有了要去做名为『见死不见』的行为了。
过去，曾那麽责备过『那家伙』的理由。现在，轮到自己来做了。
──叽哩，在光辉内心里响起辗压的声音了。
「⋯⋯光辉殿能否说说关於用最强火力进行攻击的详细流程」
「啊，说的也是。⋯⋯简单说，就是用炮击。一直线放出高威力的炮击。如果真的以全力射击的话，应该是能开出一条贯穿包围网的道路」
因为和涅布拉及拉迦尔战斗过，过程中光辉便确信了。就这传达後。史巴特点头了。
「只是，要发动会需要花点时间。与开门的同时发射出去会是最理想的，所以能配合我的信号同时将门打开便能帮上大忙了」
「我明白了。会向门卫传达的。光辉殿，我们的命运就交给你了」
「⋯⋯好的」
史巴克让传令行动起来。光辉，则为了以防万一即便自己不能持续控制也能时常展开【圣絶】就在阿洛斯们的鞍具上刻下了魔法阵，在进行往那里注入魔力的工作。
要做的只有注入直到抵达王都为止的庞大魔力。光辉从腰间的小袋子里取出三支试管了。那是来自这边的世界时所拥有的最後的魔力恢复药。
将其中二支放回去，结束完所有魔法阵的魔力注入後就服下一支了。
然後，与此结束的同时阿洛斯从马厩里出来了。光辉他们也都来到户外。
──叽哩叽哩，内心深处正在发出声响。
有人跑过来了。是领主的儿子──隆德。还有，二名没见过的小孩子。是男孩和女孩。
隆德在倾听洛斯柯的话语。在认真的眼神下，显露出一副理解着自己现在正被托付的事，而紧紧咬着牙忍着不要哭出来。西菈用一副难以忍受的样子将儿子紧紧抱住了。很用力、很用力地，紧抱住了。
被选上的男孩和女孩，和他们的家人也都同样，在对相同的别离在忍耐着。
如果被其他的领民目击到，很明显是会上演『无论如何我自己的家人也要』在陈诉吧。所以，那种别离是在马厩的背面悄悄地在进行。女孩的哭泣声，激烈地在光辉的耳边响彻开来了。
──内心在悸动。光辉心想，很想要甩掉。
让阿洛斯们，移动到通往王都方向的东门附近。为了不要让领民们看见。
「⋯⋯」
应该是天真烂漫的公主，却一句话也不说。表情就像麻痹了一样僵硬着。
「还没有搬完啊」
「正好是在运送前啊！全部要弄完是要花时间的！」
「有时间说话还不如让手动起来！得快点即使能多收容一个人！」
听见在怒吼的声音了。看来是地下保管库的物资搬出工作还没有结束。必然，是无法让领民们去到城镇里最坚固的地方避难的。
其他还有很坚固的建筑物，那边也都有人逃进去了吧，不过，现在大街上还有人们正拥挤地在等待着地下保管库的开放。
面对大人们的紧迫气氛和持续不断的轰鸣声，使小孩子们都发出悲鸣和哭泣声了。
──好痛。心好痛。辗压的声音停不下来。
阿洛斯正在建筑物的背後待命。库涅和小孩子们，以及史巴克他们、护卫队的成员们也都处在骑乘状态做好准备了。在光辉的咏唱下每只阿洛斯都被展开像是被包覆住一样光之障壁。
洛斯柯他们往後退开，身为开门员自警团的团员用紧张的表情在预备着。
开门的同时会发射出炮击，要将东门方向蔓延开来的≪黑暗者≫都吹飞。会用飞身的姿态在骑着跑起来的阿洛斯，接着就是一口气突破包围网。（注：这里的飞身是赛马中，骑士屁股离开马鞍在骑马的姿势）
作战的准备很周全。
往东门的正面奔去的光辉，不知不觉就小小声地在嘀咕了。
无奈。
因为，我也不想死。
今後会有不少的生命会消逝，请原谅我。
面对因恐惧而在颤抖的领民们，对不起我抛弃你们了。
像是在找藉口一样，
我所选择的，不论和时都是错的。
肯定，又犯错了，
因为，要发生无法挽回的事情了⋯⋯
我⋯⋯
所以，
所以，我也⋯⋯
比起『连长相都不知道的大众』，去选择『自己所重视的人们』不也是可以的吗。
所以，
「救命」
「唔！？」
电流跑遍全身了。注意时，光辉就站在与东门呈一直线上的大马上的中央。然後，有气无力垂下来的手臂，被一拉一拉地拉动起来了。
光辉将视线看过去，就发现那里有个三、四歳左右的小男孩。
「救救我父亲」
拚命地在拉着光辉的手，时不时，就会往西侧的门的方向看过去。仔细看，西侧那边喷起很巨大的粉尘。凝视时，能看见城墙上有瘴气和黑色的人影。
粉尘，是某个人在行使恩恵术吧，或是城墙被补强过的外壁──匆忙，以恩恵术让大地隆起贴附上去进行强化的东西──或许被粉碎掉了。
然後，那个自警团的团员很辛苦地把那个黑影给推下去的就是≪黑暗者≫吧。是以同伴为踏板吗，或是凭藉着臂力爬上来的呢。虽然不晓得是哪一种，不过，好像是打算要跨越城墙的样子。
恐怕，男孩的父亲就是被配属在西门那边的自警团的团员吧。看见喷上来的粉尘和≪黑暗者≫，认为父亲正身陷在险境之中了。
「为、为什麽是我⋯⋯」
呼吸，相当困难。这麽想的同时，光辉用嘶哑的声音在寻问了。
「因为，哥哥是『勇者大人』吧！」
「っ，我、我⋯⋯才不是勇者⋯⋯」
「父亲说了哦！有个很厉害的人来到城里了！有那个人在的话，就不用怕≪黑暗者≫！拜托你，勇者大人！救救父亲」
很自私的心愿。
连人的本性都不知道。
那份期待，能明白有多痛吗。
光辉的心里面，满溢着迁怒班的谩骂。
有见过的文官男性跑过来了。因为光辉的职责，便用很焦急的表情在将男孩给拉开。母亲也马上跑了过来，一边在向文官道歉一边打算将男孩带走。
「勇者大人！求求你」
男孩伸出手来了。在向光辉求助。
啊啊，真的⋯⋯
「呐，南云。我，可能都还没有改变。明明知道这样很傻，却没办法像你一样」
在用放弃的声音，嘀咕着那种事情⋯⋯
「拒絶一切的敌意和恶意！！给予神之子们絶对的守护！这里是圣域，神之敌是无法通过！──【圣絶】！！」
大声疾呼般的咏唱轰响起来了。
那是絶对的守护。灿烂地在闪耀着的守护之证。
闪烁着的光之圆顶以光辉为中心扩展开来。扩展出前所未有的规模！
穿透建筑物、穿透人，然而，就只会将≪黑暗者≫们给推回去，覆盖住整座城市的超大范围的障壁被展开来了。
突然，显现出来将整个天空都覆盖住的光之圆顶，使人们都呆然地在仰望着头顶。孩子们的哭泣声也瞬间停了下来，自警团的团员们则都停下了手在养望着天空。
袭击城墙的轰鸣声会停下来是必然的。然而，就连应该造成伤害就没有实现的≪黑暗者≫们的喧嚣停下来，果然都都愣住了吧。
「守护了哦」
「诶⋯⋯」
那是谁的回答呢。男孩、他的母亲，以及前来制止的男文官的视线都回到光辉的身上了。
光辉看着男孩，再次，开口了。
「我，会守护大家的。所以，没事的」
「勇者、大人⋯⋯」
男孩并没有说出道谢的言语。因为对说出会守护的勇者，显露出又哭又笑的表情。
光辉将视线往东门移回去後，叮铃一声就将圣剑拔出来了。
然後，就向在没有预定下因展开大规模结界而愣住的库涅她们赠以言语。
「库涅大人。抱歉。我要留在这里。劈开道路之後，请跑起来」
「您在说什麽啊，勇者大人！？」
库涅扯开嗓门所发出既惊愕又焦躁的声音。不由得就打算要从阿洛斯的背上下来却是被阿妮尔给阻止了。
「说不会被打倒的人不就是勇者大人吗！是抱着必死心意吗！」
「⋯⋯对不起。其实，我想守护你将人送到王都才是『正确的选择』」
「不用说那种话」
「嗯，但是，我果然还是没办法」
「没办法──」
才说到一半，语气就变回原样下，库涅在陷入无以言语的情绪下的同时便净说一些要让人改变心意的话噢。但是，
「我，还是想要去帮助人，不能弃他们於不顾」
明明，不想成为英雄的。
也不想，去杀了谁。
不想死。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即使被说希望能去拯救人类却也没有涌现出太多的真实感。如果将人类和≪黑暗者≫放在天秤上，偏向哪一方才是正确的呢，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即使如此⋯⋯
面对在眼前被伸出来要求帮助的手，在听见悲痛的声音下，就已经没辙了。
「别再争论了。去吧，库涅。⋯⋯我会等待你尽早带来的救援哦」
「勇者大──」
一晃眼回过头就看见光辉那又哭又笑的表情。被恐惧和痛苦所填满，即使如此也不受动摇，不受动摇⋯⋯
在库涅要说什麽之前，
「神意哟，带来将一切的邪恶都消灭的光芒吧！」
光辉的咏唱响彻开来。高举起来的圣剑放出强烈的光芒，因【圣絶】而愣住的人们都将视线往光辉移过去。
「神的吹息哟，吹开一切的暗云，使这个世界充满圣浄吧！」
光之螺旋以光辉为中心产生出来了。在直冲天际耸立起来的光之奔流下，人们都感到惊叹。
「神的慈悲哟，以这一击来原谅所有的罪恶吧！」
光芒像是被吸入一样往圣剑收束而去了。从门的方向能听见≪黑暗者≫们的鼓噪声。他们也对异常事态在感到困惑吧。
光辉将视线往史巴克看过去了。在眼看就要冲出去一样的库涅给拉住的阿妮尔的旁边，史巴克回以坚定的视线，深深地点头一个头了。
然後，光辉的视线就门卫看去。二名门卫做好决心一样往左右两边将门打开来。
那个方向有数量众多在蠕动着的黑影。
朝那哩，
「──【神威】！！！」
世界被纯白所涂满了。
光之奔流就给人这样的鲜明的错觉。
同时，留下声音往前直冲而去的闪光穿透【圣絶】的障壁就往≪黑暗者≫们的大军贯通过去。
防御，已经没有时间去做了。不，防御已经是没有意义的了。
确实，应该说是神意的展现的【神威】炮击，如同一把发烫的刀子在横切奶油一样轻易地就贯穿包围网，往遥远的後方直奔而去了。
不久染成白色的世界就恢复原貌，声音也恢复了，在白色的闪光往虚空如消融般在消失时，看见≪黑暗者≫被灰飞烟灭时所打开来的一条道路，由自己所城就出来的事而咻的一声使喉咙发出声响来的光辉，
「っ，快走！！」
呐喊了。
以史巴克为首阿洛斯们以猛烈的声势开始跑起来。
由於消耗了庞大的魔力从无力地弯下膝盖来的光辉的旁边，史巴克、莉琳、护卫队的成员、阿妮尔，都用坚定的表情一边致敬一边在奔驰。
「勇者大人！如果你死掉的话，我会宰了你！要是没有絶对活下来，就要你好看！！库涅，是个说到会做到的女人！！」
面对就连通过後也都要拚命地在扯开嗓门留下那些话的库涅，光辉显露出苦笑。
虽然光辉就怕有个万一，≪黑暗者≫会打算去追要逃走的一行人而想要到城墙上去以狙击来做掩护，但看来是因【圣絶】和【神威】的反作用力而无法解开硬直。
库涅她们穿过包围网的最尾端，终於才出现有反应过来打算追上去的人，但那时候已经拉开出一大段的距离了。
在对平安逃出去的情况感到安心的同时，光辉就从腰上的小袋子里取出第二支的魔力恢复药了。
从现在开始二天半到三天期间光辉的，不，是亚克耶德的生命线。
站起来的光辉，就向回过神来打算要将门关上的门卫们挥手制止了。
然後，就一步一步，往门的方向迈步而去。
「光辉殿！这到底⋯⋯你为什麽⋯⋯」
出声的人是洛斯柯。在他的身旁也有西菈和伊瓦娜的身影。
「洛斯柯先生。这道障壁遭受攻击就会消耗而使展开的时间变短。是禁不住超过一万的大军的攻击，到底撑不到救援到来」
「光、光辉殿？」
「我，来将他们⋯⋯不，是为了加减减少一些『敌人』才到外面来的。只将战力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也能减轻障壁的负担。在我替大家争取时间时，去进行城墙和地下保管库的扩张・补强，即使多一个人也请要让民众去避难。接下来，就要给莫亚娜大人和库涅大人的留言──」
「光辉殿！！」
简直就是遗言。这麽认为的洛斯柯立刻就插嘴了。
「乱来，太乱来了吧。你打算要一个人战斗吗？那种事情可说是在自杀」
「确实寡不敌众。但是，靠障壁来守护城市的唯一入口呢？那边会变成通路，充其量就是以二只为对手在战斗的程度延伸开来吧？」
那麽说的光辉就将手伸出去，在开始回过神来的≪黑暗者≫们的眼前，东门正面一部分的障壁就变形形成一条通路。宽度四米左右，长度约七、八米。
怎麽可能，洛斯柯，不，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战栗地让喉咙发出声音了。
「以一对一万马上就会被压垮。但是，一对一一万次呢？　⋯⋯那样子应该就能争取到时间了」
面对无言以对的洛斯柯他们，光辉说起话来。
「如果就员前来，而到时候我已经不行了的话，就请向莫亚娜大人和库涅大人转达『近期说不定魔王就会前来。给予相对的代价就会拯救』」
「为什麽，为什麽要这样⋯⋯」
洛斯柯注意到了。战斗这件事使光辉的手微微地在颤抖着。虽然以冷静的表情在掩饰，但并不是武者震在如实地传达着。
正因如此，才会这麽去询问，但对此光辉的回答是，
「⋯⋯我，是个大傻瓜，我如此认为」
这麽说後，就边苦笑边迈步而出了。洛斯柯他们没有制止的话语。
光辉在迈步开来的同，在视线前方的≪黑暗者≫们确认出障壁有破口而再度展开攻击了。在先前的【神威】下将数百的≪黑暗者≫都消灭了，但仔细看除了被切开来如大海恢复原样填满起来之外，就给人有一种杯水车薪的感觉。
（⋯⋯圣絶，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很重要。比起歼灭力，更要重视续战力。但是，控制魔法的使用只靠剑技来应付会是最好的。即便要使用魔法，应该不要去用攻击魔法而只使用回复魔法就好）
还是有迷惘。但是，现在开始，就要去杀掉活着的种族。很想吐。打从心底在对只能选择这条路的自己感到失望。
将要进行有限制回合的战斗。使用攻击魔法必定会先力尽而倒下，所以不使用的话就得持续数百次、数千次的艰苦战斗。
恐怕，会死。很可怕，很害怕，手抖个不停。臼齿正咖咖咖地在奏响恐怖的音色。
但是，脚却停不下来。
很自然地，就将『守护』挂在嘴边了。
彷佛像是被操控了一样，身体就往战场而去。背负起无法战斗的人们。
脑海里明明整个乱糟糟的，但『如果没守护好』只要这样的意志强烈地在回荡着。
连明确的觉悟都没有就来到战场，到底失败几次了。到底犯错几次了。光辉的冷静部分，还会反覆去做相同的事。
「⋯⋯肯定，会感到後悔的吧」
到目前为止都是如此。
「⋯⋯但是」
但是，与到目前为止不同的只有一件。
「⋯⋯赌上性命。不逃避」
笔直地看着前方，穿过门。在【圣絶】的前方一步之处。通路上已经有敌人进来了。光辉给了门卫将门关上的信号。门卫用哭着的表情在敬礼後便开始将门关上了。
「⋯⋯好可怕啊。好讨厌啊⋯⋯」
但是，没有犹豫。虽然不知道≪黑暗者≫们夺走众多的生命是不是正确的，但至少，天之河光辉这个人类，是不会挥开前来求助的小孩子的手⋯⋯
指有这件事是絶对做不出来的。
光辉将以【圣絶】所创造出来的通路上连接在障壁上的一部分解开来。一瞬间，就以『缩地』深入过去，没有让人有反应过来的时间，就往最前面的≪黑暗者≫劈下去了。
活生生的触感传到手上，呕吐感涌上来，胸口阵阵地在发出痛楚。
强行将他们压制住，面对在喧嚣的≪黑暗者≫们，光辉⋯⋯
嘶的一声吸气後，就朝能传达给正在包围所有敌人听一样──咆哮了。
「你们的敌人就在这里！！想进亚克耶德的话，就先把我杀了！！！」
为了引起注意和开场，也许这场战斗的开端就要用压箱絶技──【天翔闪】光耀斩击一边将通路上的敌人砍成两半一边往後方直冲过去。
前进在通路约一半的路程上的光辉，一边让圣剑在闪耀一边架起正眼。
一拍。
面对一个自大地往大军而来的人，≪黑暗者≫们一齐扑上来了。


◎050　光辉编　生死关头之下
已经，战斗了多少次了呢。
已经没有时间的感觉。太阳在很久之前就沉没了。【圣絶】的闪耀虽然还照耀着亚克耶德的四周，但在光线来到不了的草原深处去完全是在黑暗中了。
感觉吵吵嚷嚷的，以及成千上万的气息。加上，【圣絶】的消耗速度减少的相当快。看来，就如当初所计画的那样，与其对障壁进行攻击不如去将展开展开・维持它的元凶给排除，好像使得≪黑暗者≫们变的很兴奋。
有稍微，提高亚克耶德的生存率了吧，在等待的同时，光辉就回想起现在或许也拚命地在赶往王都的库涅她们在最後所显露出来的表情──
『想死就去死啊！！』
「唔！？」
因诅咒般的怒吼，才忽然返回自我。看来，有一瞬间，集中力断开来了。
在眼前的是，以二米超庞大身躯为傲的牛头≪黑暗者≫。光是牠头上就立起二根能刺死人的角，血色的瞳孔在闪闪发光，手上还拿着一把刀刃很後如中华菜刀般的大剑。
它，被随强风一起被挥落下来了。
立刻就举起圣剑，兹当的一声，产生出不可能会是人类之间相互剑击所发出来的轰鸣声。
虽然用手臂和膝盖来避开了冲击，但光辉不由得就「唔」地使气息窘迫起来，但是，在下个瞬间，牛头种就放出膝踢，在弯成く字形下让姿势失去平衡了。
被产生出来的空隙是致命的。
牛头种忍住悲鸣快就要恢复原本的姿势时，描绘出圆弧的圣剑就被脖子吸入进去了。
没有去管夸张到整颗飞起来的头，就从那只牛头种的左右两边窜出骸骨战士的奇骨种──便是所谓的，骷髅──正在跳跃起来。
奇骨种的武器是构成身体的骨头。双手异样的长，指头如鈎爪般锐利。手臂上还有薄如小指般的古头，当成手刀挥舞能成为很出色的一把剑。
『怪物』
『死灭吧！』
没想到，居然有被骷髅骂是『怪物』的一天。
从两侧刺过来的手刀，仅以微微地拉退身体来的同时就一起打落掉。如预知到这种情况的奇骨种们便藉由反作用力跳起来了。
它们彷佛就像在照镜子一样相互配合展开同时攻击，但是，反应速度快过它们的光辉在顺势避开来後就给予反击的二连击。
二颗奇骨种的头就在空中飞舞。
『宰了你』
从倒下来的奇骨种的骨头之间穿出一把豪枪就刺过来了。位在奇骨种後面的鳞竜种。不亚於拉迦尔的尖锐突刺，遭到光辉单手一抓停了下来。
『什』
无视感到惊愕的声音，立刻被拉过去时，鳞竜种靠着本能打算要使劲站稳。但是，光辉的臂力却不容许他那麽做。没能使劲站稳而往前踏出去的同时，喉咙就被圣剑刺进去了。
伴随活生生的触感『唔呸！？』这种难以名状的呻吟声就在刺激光辉的耳朵。同时，咯噗一声溢出来的血就弄脏了光辉的肩膀。
但是，去在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光辉的全身已经可以看见被血所弄脏成了一副凄惨的模样了。
倒下来的数量死掉的就有数百。或是打倒的≪黑暗者≫已经来到千这个位数。被打倒的た≪黑暗者≫，在只能说会对後续造成妨碍之下，就会後面随之而来的≪黑暗者≫们亲手往後方扔丢出去。
在如果不是眷属就几乎没有种族间的情感下，好几次都上演自己眷属的屍体被粗鲁地处理掉或是被同伴劈成二半的景象，不过⋯⋯
现在，不管怎麽战斗一名打不到的战士，到底有谁能打倒就在他们的脑海里被填得满满的。
拉迦尔也好涅布拉也好，都很重视功绩这种东西。
在≪黑暗者≫将世界支配起来的时代，为了巩固眷属的地位是有必要的。对实际展现出实力至上主义、弱肉强食的他们来说，打倒一个人持续在亚克耶德的战士这样功绩，正是等同於『掠夺宝物』吧。
光辉在想。真是庆幸的情况。就这样集中在自己，对障壁的负担就会减轻，光辉拥有的魔力很有限得要确实地守住亚克耶德。
被抓住的脚踝使剧痛游走起来。
『抓到，罗』
是刚才的其中一只奇骨种，在失去头部下还是动起手臂使光辉的脚踝遭到鈎爪给咬住了。浓密的瘴气从头部流向身体贴覆起来後，或许即使头被砍飞还是能远距离操控来动起身体吧。
在眼窝的红光消失之前，或许就是在最後的最後所展开的奋力一搏。
随即，由瘴气之剑所形成的弹幕就填满光辉的视界了。
挥动圣剑弹开、弹开、弹开弹开弹开弹开来！
「っ、唔，啊啊啊啊啊」
在惊人的数量下，光辉不知不觉便发出呐喊了。全力挥动圣剑，在钻死之弹幕的空门。奇骨种最後的一搏确实是有效果的。负伤之下使脚步变得迟钝，光辉藉由剑技被迫必须要专注在防御上。
应付不来，或是为了避开致命伤而特意放过的瘴气之剑，就在光辉的身上产生出无数细小的伤痕。
光辉的身体彷佛像是在发出警报一样，身上细微的刺痛在刺激光辉的意识了。
或者说，被认为会持续到永远的弹幕乍然就停了下来。
拨开还抓在脚上的鈎爪，就在光辉打算要咏唱回复魔法时，一哄而上的≪黑暗者≫就冲上来了。
『受伤了啊，就趁现在』
『杀、杀、杀啊！！』
「っ，该死」
就连吐露出咒骂的同时，还拚命在挥动圣剑朝敌人砍去。
听进耳里的都是希望自己死掉的话语，或是谩骂杂谈、类似诅咒般的怨怼之声。
当然。到底杀了多少≪黑暗者≫了呢。现在的自己对他们来说是大敌，不论如何都是应该要杀掉的仇敌。
即便很清楚，明白一点都没有去想那种事情的资格，心都寒了。杀掉的部分、被杀的部分，彷佛就像是要将心灵从身体上分离出去一样。
切开肉を的触感，砍断骨头的手感，飞溅回来的血，越是感到习惯，越会像他们所称呼自己的那样不是人类──而是『怪物』依样的事感到很在意。
『去死吧吧吧吧！！』
「嘎噗！？」
进出裂帛般的气势。意识到的下个瞬间，就在侧腹那里感受到一股温热。
虽然本能很勉强地避开来了，但还是被稍微挖掉了。之後一瞬，因为闪避慢了一步造成了致命伤。回身一剑贯穿敌人的心脏同时还流出了冷汗。
死亡的阴影不断在爬进过来的感觉在侵蚀着光辉的内心。
就从刚才注意力不集中思考松懈下来的瞬间开始。这是疲惫的证明。精神上的疲劳，在让肉体上的疲劳加速起来。
事实上，时间已经过了深夜。可以说，是人类的体力流失最厉害的时间。
但是，即使如此，实现还是在迫近中。
太早了，光辉在斥责自己。还不到半天。如果要大谈『守护』，要倒下来还太早了。
「──【天──ッ」
『成为我们眷属的祭品吧！！』
打算唱出回复魔法，但是，却被几百只倒下来後都还在让丝毫不减的战意翻腾起来的≪黑暗者≫给阻止了。
不妙，以及焦躁都在增加起来。血继续流下去的话，光这样就会使体力消耗加快的。
回想起连休息或吃饭都没有在【北部山脉地带】整整三天都持续地在追寻神域的魔物的经历。勇者的肉体，靠着饮用魔法所产生出来的水，才能够那麽乱来。
但是，血流过多就没办法了。回复魔法也没办法恢复流失掉的血，失去的话就会因失去的部分而让思考变迟钝，身体也很容易便的疲惫起来。
而，就趁着在回忆在托达斯所进行的无谋冒険的空隙，这次换成肩膀被稍微削到了。
又在胡思乱想了，光辉咬紧牙关的同时，一只、又一只地在持续杀敌。
（该死，畜生。我在搞什麽啊，才这种程度啊。是勇者吧！应该还能干下去吧！别去想多余的事情了。集中起来啊！都说要守护了吧！）
斩。斩。斩。斩。被砍。
斩。斩。斩。斩。被削到。
斩。斩。斩。斩。被殴打。
持续着无法去让伤势治癒，刺刺麻麻地在使伤痕增加起来。
看见那样的光辉，在一边踩踏同族的同时在袭击的≪黑暗者≫们的表情上，微微地浮现出「就这样压垮他」这种愉悦感⋯⋯
「光辉殿っ」
在那样呼喊的同时，光辉的身体就挂起淡淡的光芒了。
将眼前的一只吹飞出去後就往後回头一看，在东门的城墙上面有着用哭出来的表情在看着光辉的伊瓦娜和几名自警团的团员的身影。
其中一人正专心地在献上祈祷。是在使用治疗的恩惠术吧。
一点一点地在抽离疼痛、除了脚踝、侧腹、肩膀以外的细小伤口都看的出来在慢慢地痊癒起来了。
「住民的三分之二已经都收容完成了。为了让剩下的人去避难，现在，正在扩张出更多的空间来」
看来，比当初的居民要多出一半出来的人好像都到地下空间去避难了。继续这样争取时间的话，说不定就能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到坚固的避难场所去避难了。
光辉微微地露出微笑了。
「无论如何请退回来一次！除了去引导避难的自警团的团员之外，所有的战力都放在在那里！这样下去，你会」
伊瓦娜在呼吁应该去休息一下。
但是，那没得商量。因为自警团，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将这个战场交给他们。如果做得到的话，一开始就会传来会做交换的作战了。
自警团的团员们不是战士。即使有那个心，才能上都不允许他们去战斗。就像阿妮尔一样。这点本人们应该也很清楚才对。
现在，就连这个治癒的恩惠术也是一样，如果是王都的术士应该已经能使脚踝和侧腹、肩膀所受的伤都痊癒了，可以看见在行使法术的自警团的团员因治疗光辉的伤势太慢而懊悔地都皱着一张脸。
因此，如果要的话，那就要抱持会全灭的觉悟去争取到光辉能休息一下的时间吧。
所以，不能退让。这座战场是不会退让的。
「这里是我的战场！不会让给你们的！」
「怎麽会⋯⋯」
伊瓦娜悲痛扭曲着表情。
一边杀敌的同时，虽是如此，伊瓦娜她们仍在想能做点什麽，来救赎光辉的心。
「喝！！」
『唔啊！？』
『这家伙，还能打！？』
奋力的一击将二名黏上来的敌人给打飞出去了。
光辉就趁那个空隙，对着声音放入霸气传达出言语。
「我还能战斗！所以──就请你们支援我。即使只是持续施以治癒也是在帮忙！配合我的信号用弓箭也好恩恵术也罢可以的话就朝前线攻击！」
如果能稍微产生出一点缝隙来的话，趁此时间就让能比较重的伤势得到复原。也能用魔法创造出水球来补给水分。用治癒的恩恵术就不用去在意那些小伤。
光辉的话，虽然使伊瓦娜她们一瞬间都愣住了，但马上就露出毅然的表情。自己也有能做的事，能替一个站在战场上的守护者派上用场。那样的事实使她们的心都激发起来了。
「交给我们吧」
伊瓦娜在颤抖的声音响彻开来了。
光辉，在凝视没有终点的袭击同时发出咆哮了。
「要撑住啊」
自从自警团的团员们开始支援已经经过了多久了呢。
只顾着持续在战斗的光辉，并没有注意到支援在不知不觉间就停了。
已经连回头去看的时间都没有，意识正处在半朦胧之中。因此，伊瓦娜她们，已经行使法术到了危急生命且精疲力尽的地步都没办法去确认。
另外，洛斯柯他们打算要让光辉退避到避难场所来，就连自己拒絶的事都已经是在记忆的角落了。
洛斯柯他们，虽然有去向为了城墙和地下保管库争取到时间的光辉去说服要他充分休息，但光辉判断那是不可能的。
城墙，好像已经到了≪黑暗者≫以身体能力及数量作为踏板就能翻越进来的地步。如果没有人能打落爬上来的≪黑暗者≫就争取不到足够的时间。
再怎麽说，现在，如果就去休息的话⋯⋯
光辉，针对能否在地下保管库被破壊之前，再次站起来一点信心都没有。极度的疲劳，一度紧张和战意解除掉是不可能轻易就恢复原样的。不能正经地维持原有的动作，或是意识持续不集中，都无法去否定这些可能性。
那是，比其他任何事都还要害怕的。
所以，光辉为了不让打算来带自己回去的他们过来这边，就自断退路了。
如果来到这里，即便光辉的背後有制造出障壁，对≪黑暗者≫都没差。
只是，光辉就会死。
大军都还无法杀死具有威胁性的宿敌，是必定要杀的。现在，比起让亚克耶德沦陷，将阻挡在眼前的异常给排除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几乎不回答，只是以行动来彰显自己意志的光辉，洛斯柯他们一边流着眼泪，在叹息只能这麽做的同时，便一昧地持续在祈祷了。
一度消失的【圣絶】在服用过最後的魔力回复药後，光辉便完全不记得了。是无意识感受到危机感才使用掉的。
支援已经没有了，一休息便通往死亡，连回复的手段都用尽，只是在往眼前的威胁挥舞着剑。
不知不觉，光辉就处在很不可思议的感觉中。
敌人的怨怼之声或怒吼，宛如延迟下来一样变得含糊不清也不明确，他们的动作一个个就像在水里面一样很迟缓。
但是，絶对不是光辉的速度变快了。
光辉自己也同样，像是在水里一样感觉全身都负上了重物般的沉重。对手很慢，同样的自己也很缓慢。
在任何事物都很缓慢的世界里，然而，只有思考微妙地变的很清晰。
自然地，到目前为止的事就穿过了脑海。
如果有第三者在场的话，或许就会说那是跑马灯，但光辉没有注意到便将浮上来的记忆都托付给思考了。
最初浮现上来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头一次遇见的人。
──光辉，真是温柔呢
被那麽说，自己却回以怒吼了。现在想想，对那麽漂亮又坚强的女王大人感觉相当的迁怒。
平时会被压抑在心底深处的部分，不知为何很轻易地就吐露出来了。她的字字句句，不知为何会使内心相当激荡而无法去掩饰了。
──至少，光辉牵挂的谁其心意就是『正确的』。我，如此断言
明明只是接触了很短的时间，她却总是在肯定光辉。明明真的很软弱又带有偏见，但她却在最後赠与光辉的话，就是要永远保持温柔。
（想拯救，想要守护的这个心意是──正确的。如果她这麽断言的话，连我现在的战斗也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吧？）
贯穿眼前牛头种的心脏，在旋转起来的同时用拔出来的圣剑砍了一旁鳞竜种的头。沐浴在飞溅回来血液下，接着浮现出来的是性情反覆无常的女王的妹妹。
──比起最喜欢的多数人，唯一深爱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那家伙』一样，比起连长相都不知道的多数人，更会去选择对自己很重视的人。自己没有自称是王族的资格在责备自己的同时，即使如此都还是不退让在呐喊着。
明明处在比自己还要更重大的立场，能毫不迷惘地就将那种想法说出来，多麽令人羡慕啊。
（肯定，作为王族⋯⋯是『错的』。没有选择来利用我是『错误的』）
那麽，就代表她就是『恶』吗？
光辉并不这麽认为。因为，那孩子都做好了会死的觉悟了不是吗。优先要去代替自己的姊姊，都做出全部都由自己来承担的觉悟了。
那麽，这麽说起来『错误的选择』又是什麽。
像是在冲破浮现出来的疑问一样，一只反覆在攻击过来格外巨大的奇骨种的锐利手刀浅浅地刨开光辉的脸颊。光辉并没有去在意便用单手将奇骨种的头部抓起来往地面一叩，并且用脚使力一踩在头部粉碎开来的同时就将第二只牛头种劈成两半了。
在血沫飞散开来的缝隙中，如幻影般浮现出王都的人们。
──一对为了让人可以吃到克克利而战的夫妇。
──说出要用自己所打造的武器去帮战士们的忙这种梦想的武器店的少年。
──一有事就愿意奔驰在战场上来回疏运战士们的渡船人。
任谁，『总能做些什麽、已经不可能了』这一类的负面想法都不会去考虑。
那不是乐观，是要对抗的觉悟所形成的决心。自己选择的道路如果往壊的方向而去，这样的决断换使重要的人感到不幸⋯⋯那种不安感，都看不出来有抱持着。
至少，不是因此就止步的人们。
（在问到会不会害怕时，每个人齐声说──会害怕。但是，大家都笑了。因为是自己所做的决定）
被以瘴气制作出来的巨大的枪，缠绕上瘴气如龙卷风一样在飞翔。将它强行打落下来时，却让光辉的脚稍微打滑了一下。虽然刀刃没有竖起来，却还是在打落时让手腕产生疼痛了。
使劲站稳变得没有用。握住剑的手，因恐惧之外的理由──疲惫而开始颤抖了。又离死更近了一步，使内心感受到一股冰冷的什麽。
──因为，我是为了战斗而生的
骄傲地挺起胸膛，断言出自己的诞生意义的年轻女孩。
自己的道路没有错这样的她的存在法，有多令人羡慕啊。
──对我来说，祖父就是英雄
憧憬的英雄就是，如同理想那样⋯⋯被没有实现这种现实摆在眼前，但是，「即使如此人生还是要过下去」这麽说了一句的她笑了。去找自己能做到的事，施以一流之上的能力。
（啊啊，说起来，好久没有回想起爷爷了啊）
终於，圣剑被弹开了。到目前为止，光辉的斩击几乎将所有的敌人一击给杀掉了，然而现在要挥出二击、三击才有办法打倒敌人。
在後方观察光辉的举动的敌人，也开始适应光辉的动作了吧。然而，在此之前，就只是单纯的臂力和速度が下降了。
遭到打飞出去的鳞竜种发出怪声站了起来。在他旁边，这次换成祖父──天之河完治的幻影出现了。
──光辉想成为什麽，去做就行了
如果想变得像爷爷一样呢，面对这麽在寻问的年幼的光辉，完治是这麽回答的。
真的吗？一句後去寻问时，
──是真的。所以才会命名为光辉的
名副其实。所以，
（光辉自己所决定要前进的道路，一定会充满光辉⋯⋯⋯一直都忘了啊。爷爷的话）
啪的一声，骨头活生生地折断掉的声音在身体里响彻起来了。是鳞竜种的尾巴打到侧腹。连意识也没有便噗哈地吐出气来的同时，就往鳞竜种的脖子刺了过去。
终於产生出不能忽视的伤害了。即使自然痊癒力很高的光辉，不用魔法也没办法马上将骨折给治好的。
光辉的身体忽然摇晃了是看见力量到达极限了吗，≪黑暗者≫们都浮现出狂喜的表情。
但是，和外界的壮烈相反，光辉的内心却是相当平静。静静地，只是可以确定的是，根与光辉的内在有某种关联。
无数的相遇、到目前为止的经验、繁多的苦恼，都是造成这种极限状态有关联的。
就算要揍自己也要将人带回去的青梅竹马的女孩在脑海里呐喊起来。
──不应该是这样吧？那是理所当然的吧！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哦！大家，都是在忍耐，在苦恼，「即使如此」都在努力的哦！
是啊，这麽说没错啊。这个世界的人们也是，大家都一样。
──如果走错路的话，用揍的使人停下来就是好朋友的职责吧？
啊啊，没错。我是在害怕什麽吧。因为我错了，你才会揍我的。
──你在说谎
啊啊，恵里。你说的没错。我说谎了。
那一天、那时候，在那个地方，我确实『我会守护惠里的』地这麽说了。
只有做出『守护』这种选择，这样才有结束的感觉。
就只是阻止你跳河轻生而已，就有了想拯救的感觉。
明明人生不可能照自己所想的那麽顺遂。
即使如此人生都还是在持续下去。
你持续不正常，明明一直在寻求帮助。
是啊。
我不论什麽时候，都只是以『选择』来做为结束。
真正重要的是，明明是在『选择之後』
那才是唯一的。
那个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看不见未来之下根本就不晓得。
对那种枝微末节的事在害怕，才会说出『不相信自己』的话来，结果，到了要选择时就会犹豫起来⋯⋯
轰的一声大气发出呻吟声了。
忽然，光辉的意识就从不可思议的思考的世界里回到现实了，但却捕捉到往眼前在迫近过来的巨大雄牛。被漆黑的瘴气所打造出来的斗牛以体格将整个通道都几乎填满了。
如果是还有余力的光辉，用圣剑一刺就能消灭了吧。
但是，已经迎来极限的肉体，没有足够的力气能去迎击那个突击。
「嘎哈！？」
虽然勉强避开斗牛的牛角，但身体却挨了一记头槌而吹飞出去了。身体就因那会令人捏把冷汗的冲击而使意识产生晃动。空气被从肺部强制排出来而感到呼吸困难。
绞出力气把撂倒的斗牛给打倒了，但却阻止不了膝盖一弯。
眼前才刚结束，≪黑暗者≫们就为了取得战功都杀过来了。
提起脸来的光辉的眼神，因为意识朦胧而无法对焦。在模模糊糊的视界里，看见发出拉长的呐喊在迫近过来的≪黑暗者≫们。
（要结束了吗⋯⋯在这种地方⋯⋯）
明明，都找到答案了⋯⋯
终於明白了。
对想法、对心愿、对祈祷，是絶对不会有错的。
如果是真心的话，那全部都会是真的，重要是诚实这件事。
做出选择後，就不能逃避那种想法。眼睛就不能从心愿上移开。不能放弃祈祷。那才是真正的战斗。
明明终於才明白了。
（守护不了，就会结束吗？）
我会守护好，有这麽说过了。对年幼的小男孩，对为民众着想的领主，对自警团的所有人。
（又，要说谎了吗？）
有尽力，去努力了吧？有赌上性命了吧？所以，已经可以放弃了吧？
（开、什麽玩笑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唔！？你这家伙！？』
被挥落下来的牛头种的大剑，遭到在发出嘶吼一般呐喊来的光辉以圣剑弹回去了。
还剩有那种力气，是怎麽搞的，异形の面差しでありながらはっきり分かるほど牛头种の表情が引き挛る。
（战斗、战斗、战斗！！即使要杀了他们，就是想要去守护吧！就选择这个吧！那麽就开战吧）
斥责自己。
在光辉内心里有什麽裂了开来。有几次品味过那种感觉，但是，光辉没有余力去在意。
然而，如果有去看状态板的话，就会注意到增加一个派生技能了。
──限界突破之特殊派生　战鬼
原本，伴随魔力大增限界突破就会使所有的属性翻倍提升，但这个≪战鬼≫不是增大魔力。就连属性也没有向上提升。只不过，如果身体有什麽被伤害到的话，体内的魔力就会宛如打石膏一样被使用来做补强，只是一昧能够继续战斗的特殊派生技能。
因为几乎是自爆技的缘故，但是对觉醒者却没有不好的地方。
光辉的心，正因为在这种极限状况下呐喊起来的关系才会诞生出情感的结晶。
换言之，
──战斗！战斗！选择的最後，就如心愿那样，直到此身化成尘土为止都要不停地战斗！
「噢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这、这个怪物』
来到这里的≪黑暗者≫，第一次後退了。面对非常可怕无非就是玉碎般的气魄和战意，使他们都被吞没了。
（身体，还能动。还能，战斗下去）
不知为何，身体还能够活动。
只是，那种事情并不重要。
（还要，更深入过去。看着整体。不限於野兽，约略有人体的动作就能下决定了！）
要更有效率。去到必要的地方，在必要时，以必要的力量，做正确的事。
就这麽在告诉自己，说给自己听。
（⋯⋯啊啊，我连这种事都忘了啊）
如走马灯一样到目前为止的记忆都流入进来了。将那个被忘掉了，遗失的东西复苏起来。
因为是王国的勇者所以有学过骑士的剑术。但是，更早之前开始，就与青梅竹马一起在学习剑术了。受限於勇者这样的立场，而深信，或者说背叛的罪恶感就一直深埋在心里。
牛头种的大剑挥落下来。
如果是到刚才为止的话交给勇者的属性就能弹开了。但是，因为已经没有那种余力⋯⋯
在接住对手的剑的瞬间，手腕一转卸开了剑击，同时返手握剑往上一挥。
──八重樫流刀术　音刃流
将剑击卸开来的瞬间，让相互摩擦的剑产生出青翠的音色之故。
什麽手感都没有，牛头种便睁大着眼睛注意到自己已经被杀而丧命了。
鳞竜种以豪枪放出扫击。
如果是在此之前就会将其打落并闪避开来吧。
就这麽迎向刀锋偏开上半身，只是，在没有後退下就深入过去放出突刺。
──八重樫流刀术　霞穿
用上半身的前後运动和肩部的动作来制造远近的错觉感，豪枪的横扫就以挥空来做结束。睁大眼睛的鳞竜种，彷佛就在三次的突刺被同时施放出去的景象下临终断气了。
奇骨种的手刀深入过来。
如果是在此之前就会以圣剑来迎击了吧。
用单手抓住手刀，转动起来让身体移动到空中飞舞起来。
──八重樫流体术　镜雷
运用合气道的要领将对手扔飞出去的同时，在空中进行攻击的技能。但是，这次是使用来对第二只奇骨种做牵制牵制，在二只撞在一起重叠起来的瞬间，以圣剑一扫来终结掉。
王国的骑士剑术不是不好。倒不如说，卓越的能力和骑士剑术──特别是和梅尔德＝罗金斯的刚之剑相性就很好。
只是，由於现在能力下降⋯⋯用长年所学的，专门用在『以弱制强』的八重樫之古武术才更为适合。
不特别去依赖臂力，不造成身体的负担，更是以技巧在压制敌人。
面对和从刚才为止就不同的微妙动作，很清楚了解到使≪黑暗者≫们都很感困惑。
（虽说，西洋剑很难施展。意识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吧。我要维持住意识啊──）
而，光辉对於不是刀的形状这项不同点感到在意，但⋯⋯
那一瞬间，圣剑就被淡淡的光芒给包覆住了。
是发生是什麽以德≪黑暗者≫们在警戒起来时，比起他们更为惊讶的是光辉这边。
明明什麽都没有就只见到被光芒覆盖住刀身的圣剑，就不禁感到瞠目结舌了起来。
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几秒。
不久光芒平息下来後，那里，
「是、是刀⋯⋯」
没错，圣剑改变形状了。虽然没有刀纹，但在那里的确实，单边有刃弯曲起来的一把刀。更仔细看，不知不觉就连鞘也改变形状了。
「哈、哈哈」
不由得，就露出笑容了。被染上喷溅回来的血，在笑着的身影因为很凄惨也使≪黑暗者≫们都被吸引住在看着。
但是，并没有去在意那种事情。
（说起来，你为什麽要帮我的忙啊）
即便放开手，只要手一举就会飞过来。即使归还了，都还会擅自飞过来。在自得意满的时候也好、做出背叛也好、迷惘的时候也好，就形影不离持续选择自己当使用者。
而且，现在，还回应了光辉的要求改变形态了。
啊啊，在思考。
当意识还很朦胧，身体在发出悲鸣，但是⋯⋯
「我的手上有圣剑。那麽，要输，是不可能的」
如果倒下来的化，圣剑或许会落入道敌人的手中。不喜欢那样。
另外一点，就是能够战斗的理由。
忽然注意到了。不知不觉，天上就降下了天使的梯子。从阴天的缝隙间，像是往天空连接过去一样的阳光──恐怕，就是朝阳在照射下来。
夜，已经赢来天明了。
看见它，而笑得更深的光辉，
「如果你们选择活路的话我是不会追上去的。但是，选择一战的话──」
叮的一声便将圣剑入鞘，沉下腰。手，就缓缓地握在剑柄上。
「不允许你们求饶。我要将你们⋯⋯杀到灭亡为止」
静谧的战意，有着壮烈觉悟的话语，就在战场上扩散开来了。


◎051　光辉编　救援の军団
「出击准备做得如何了」
以一身战斗装束在发出怒吼的莫亚娜，其声就在王宫的走廊上响彻开来了。如同在表现出那份焦燥的心情一样哒哒地在快步来回走着发出声音来的她的旁边，就跟随着以史宾瑟和多纳尔、林登等人为首的亲信。
莫亚娜的提问，使史宾瑟以严肃的表情回答了。
「三千是能出击状态。但是，阿洛斯的数量不足，虽然也能从邻近的据点去动员，但比预定的数量还要少必须还要再花上一天」
「不行。太晚了。三千没关系。立刻出击吧」
「您这样太乱来了吧」
史宾瑟像是在劝谏这麽说起话来，使莫亚娜停下脚步投以视线了。
「不要勉强蛮干那还能怎麽办。现在，就连这个瞬间，亚克耶德都随时可能赢来毁灭！」
孕育出悲痛的声音。对无论何时都保持着一颗泰然的心的莫亚娜是很少见的。虽然那样子，是对於因陷入在异常的危机状况下的缘故，但对自从莫亚娜出生以来就在身旁的史宾瑟来说，却是察觉到不只有那样子而已。
应该在前天中午离开王都前往亚克耶德的库涅她们，在消耗的同时也以拚命的模样在今天中午前救回来了。一想到王都和亚克耶德的距离，即使是当天来回也回来的太早了。恐怕被认为是连休息一晚都没有持续在赶路吧。
因为样子很不寻常到底是发生什麽是，一寻问赶路赶到瘫倒下来的库涅她们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态。
让库涅休息後，理所当然，莫亚娜便马上向亲信们进行紧急召集指示要做营救亚克耶德的开拔准备。
但是，关於出征就会有二个问题浮现上来。
一个就是敌人有着一万数量的大军。
另一个则是，要与时间赛跑。
常驻在王都的战力约二万。如果是加上王都民众的总站力至少有三万，如果去动员被设置在在砂漠和草原的边境，及海岸线兼做监视据点的几个城市所配属的战士团都总动员的话，勉勉强强可以上看到十万。
总之，这次的事态完全是异常事态。无视前线去袭击後方是≪黑暗者≫所使用的手段。
那麽，就更不可以放空王都。在砂漠这种视野很好的地方，会陷入到提前发现到敌人却无法应对的状态下，就不得不得在王都留下足够的战力。
加上，不在亚克耶德沦陷之前就进行救援也会空无意义，要移动无论如何都必须要用上阿洛斯。因为靠歩兵必定是会赶不上的。
但是，阿洛斯的数量却比战士的人数要少很多。
除了不畏惧战斗有被训练过的阿洛斯之外，从王都民众那边徵收过来都包含在内，更极力不去装载货物，取而代之的是一头会有好几个人骑上来的方法也包含在内，并没有办法确保足以运送破万名的战士的阿洛斯的数量。
姑且史宾瑟所说的三千这个数字，只是已经做好准备能出色地进行应对。
话虽如此，要用三千人去挑战一万的敌人也可以说很鲁莽吧。
使得身为近卫队长就不得不去劝谏了。
「陛下。可是，作为现实问题，三千人是挑战不了一万大军的」
「史宾瑟。我想那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是什麽胜算都没有」
再度开始走起来的莫亚娜在将想法说出来。
「如果亚克耶德的城墙有作用的话，就可以以笼城战来打垮进到城市里来的敌人。接着，让歩兵和从监视据点前来的战士们会合，进行里外挟击」
净是漏洞的战术。
确实，能笼城战的话是有可能再从各地会合过来的战士团在到达之前进行拖延时间的工作了吧。如果是王都的术士就能轻易地去城墙做强化・修补，战士要讨伐对越过城墙的零星≪黑暗者≫也能轻而易举。
对笼城战来说最为瓶颈的就是粮食，但如果有考量到亚克耶德是集散地的话那就不是问题了。
但是，
「门是被关上的吧。那麽要怎麽进去」
「利用法术来送出通知在抓准时机将门打开，或是用法术制造出巨大的斜坡来翻越城墙也是可以的。总会有方法的」
「稍微花点工夫，先包围起来再歼灭。只是这样做对心脏很不好。假设即使能做到⋯⋯那就得要那些家伙还在城墙外，以这种情况为前提吧？已经沦陷的情况又该怎麽做」
「⋯⋯⋯⋯遇到那种情况，就折返。歩兵和各地的战士团就会合起来待命」
史宾瑟一声「嗯」後就点头了。如果在那里能做出折返的选择的话，感觉就还很冷静吧。
但是，那也无疑是在赌。接近到能够目视到的范围，真的有办法折返吗。亚克耶德沦陷後，没办法断定接下来不会是在伏击自己。
更不用说，≪黑暗者≫们应该都认的出来逃走的人。
老实说，史宾瑟判断亚克耶德的现状是『絶望的』。连正式的战士都没有，只是有城墙的後方据点。被一万的大军袭击，要怎麽做才能称上好几天呢。
这麽一来，即使必定要夺回，但身为近卫队长的史宾瑟应该要考虑的就是陛下的人身安全。因此才判断出除非能确保战力充足不然就应该要待命出击。
但是，也很清楚莫亚娜的心情。对史宾瑟来说，使应该手术的民众陷入险境内心是絶对会不安稳。倒不如说，会去想现在是不是在被蹂躏呢显露出怒不可抑的想法来了。
是看出史宾瑟的犹豫了吧，莫亚娜用低沉切实的声音重复再说一次了。
「现在，必须要出发。有错吗？史宾瑟」
「⋯⋯是，光辉殿吗？」
「啊啊」
果然啊，史宾瑟闭起眼睛了。
「我能明白你的担忧。我，是不会丢下光辉的，而且并没有失去冷静，不是吗？」
「⋯⋯嗯」
莫亚娜露出苦笑来的同时点了点头。
「确实，作为我个人的情感是想要去救光辉。明明那麽强却很软弱，自己在折磨自己，作茧自缚，即使如此面对还在拚命往前进在挣扎的他⋯⋯我就想去帮一把。想要去帮他的忙」
被不可思议的意识所囚禁，那名很不可思议的青年。明明才只是几天的来往，却留下了微妙的记忆，令自己在煞费苦心。
「是在过去发生过什麽吧？我几乎不知道他的事。就是有发生过什麽，才会去苛责自己吗？还对自己感到失望了吧？」
有时，光辉显露出在迁怒一样的心情吐露。虽然能推断的出来，但莫亚娜没有多想。总有一天，当他想说时，就能从他自己的口中说出来让自己知道了。
「逃避杀戮，害怕被杀，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他，或许自己也注意到了，但是，最终，身旁没有能帮得上忙的人。因为，他很温柔」
或者说，正因如此，他才会被称作是勇者也不一定。在思考的就是这样的事。
「呐，史宾瑟。说真的，说到将与战斗最无缘的人刘在死地哩，会有怎样的心情呢？」
「⋯⋯我是战是。我不知道。只是⋯⋯明白觉悟的程度。我想应该要表示敬意，对拥有觉悟的人」
像是赞同一样莫亚娜点头了。
「没错。那麽就必须要回应才行」
是有着私人的情感。但是，那同样，也是身为女王的想法。
「与义务或道义都无关的一个男人，在为了我国的人民赌上性命。就是相信我们的救援会赶到才战斗的」
不只史宾瑟，就连考虑要去劝谏莫亚娜的所有亲信的脸色都变了。
「没有理由。不是吗？」
因为单兵是危险的。因为应该以女王的贵体为优先。因为亚克耶德已经絶望了ら。因为在现实问题之前重要的是要合理。
原来如此，鬼扯啊。
「没错。战士的灵魂都开始腐朽了啊」
史宾瑟笑着在点头。说了作为近卫该说的话。并且敬爱的女王下令了。那麽，就不用担忧要顺从自己灵魂所展开的行动。自然，就使笑容往无畏转变而去。
「出动三千人。不可能也要硬来。但是，没有无谋。战士们的灵魂就由我来保管。史宾瑟，听从号令吧！」
「遵命」
向莫亚娜行最高的敬礼後，史宾瑟就行动起来了。
「这种时刻，战士长的头衔真麻烦。真羡慕史宾瑟」
「不错」
多纳尔战士长和林登首席一起叹出气来了。他们都为了要编组出守护王都的後续部队得留在王都。但是，心情上却已经马上就想要冲出去。
「说的没错啊。你们留下来才不会有後顾之忧。而且，≪黑暗者≫的新的威胁⋯⋯恐怕，今後的战斗就不会是据点防卫的意义了。你们也同样，要充分地奔走才行啊」
「哈哈，那真是令人期待啊。只是⋯⋯会突然从什麽都没有的空间出现，是吗⋯⋯」
多纳尔战士长用险峻的表情在低吟了。那是，与其说是针对成就出那种威胁的事象，不如说是会往别的事态去演进。
有预料到的莫亚娜用苦涩的表情点头了。
「⋯⋯会做这种事情来的，就只有『那家伙』了」
林登接着往下说了。
「是，≪黑王≫吧。才有办法让瘴气出现在远地。即使是五年前的战斗也是如此。但是，那顶多应该是五十米以内。而且就算能操控瘴气，应该也没有能让其他的≪黑暗者≫转移的能力才对」
「就只能当成伤势已经痊癒了吧」
莫亚娜的苦涩表情往更苦涩在变化过去。但是，却在摇摇头後就显露出毅然的表情，
「今後五年前的战斗就要展开了。这次才是人类或≪黑暗者≫，哪一方会战胜取得生存的权力，会成为决定性的一战。各位，库涅就拜托你们了」
「⋯⋯遵命」
「⋯⋯遵照您的指示」
多纳尔战士长或林登首席，都仅是沉默和闭上眼。在玩味着莫亚娜的觉悟和愿望。
比起几乎失去力量的自己更要以妹妹为优先的这项命令。
如同女儿一样，同时，面对对成长的很出色又成为一位值得去敬爱的王的她的觉悟，他们默默地答应下来了。
在辛克雷亚王都的绿洲河的外缘部。在那里有着三千名战士正以骑乘阿洛斯的状态在待命了。
为了率领他们，莫亚娜也来到在马厩前等待的专用骑兽哈乌姆的所在地了。照料哈乌姆的老人恭敬地低下了头地交出缰绳。
向老人道过谢的莫亚娜，轻轻地抚过哈乌姆的鼻头。就连总是在嬉戏的哈乌姆，现在也只是注视着莫亚娜而没有做出讨厌的举动。
「哈乌姆，总觉得也明白呢⋯⋯」
变回原本的语气莫亚娜眯起眼来在嘀咕着。额头在贴在哈乌姆的鼻尖并闭上了眼睛。
「你是我的骑兽。或许死亡时也会在一起。而且，那时候，马上就要到来了。肯定的吧」
「哼」
喘着粗气，哈乌姆以如同在说那又如何的目光在注视过来。自己是王的骑兽。散发出不用你说，我也不怕死的霸气。
莫亚娜对着那样的哈乌姆莞尔的一笑了。然後，就在从怀里将缎带赠以与王之骑兽相衬的装饰品时──
「姊姊！」
「库涅？」
回头时就发现到库涅了。不只库涅，就连史宾瑟和莉琳她们随行前往亚克耶德的护卫队成员都全部到齐了。
察觉到总觉得要说什麽的莫亚娜，在库涅开口之前就先说话了。
「不行哦，库涅。请你留下来」
「但是──」
「王都不能没有一名王族，在这种状况下更不允许。你明白吧？」
知道。那种事情库涅也很清楚。但是，正是因为在这种况状下，心里才不允许前往战场的姊姊说不定是会死的。强烈的不安，就像脚下整个崩塌掉一样的絶望感在袭击库涅。
而且，自己也很感到意外，姊姊也以同样在担忧的强烈心情，即便早一刻都要去确认。光辉是不会平安无事。
「姊姊，库涅──」
虽然库涅的语气越来越激动了，但那句话还是被打断。碰触自己的嘴唇，轻轻地姊姊的食指就伸出来了。
「库涅，请你听好。我也好、库涅也好，都有身为王族的职责。库涅的想法，做姊姊的我真的很高兴，但是──我有应该去成就的事。直到这条生命用完为止」
「っ」
没有平时的温柔和宠溺的言语。就连『没问题』，『姊姊会和库涅在一起的哦』都没说。
要去尽责任和义务。自己该这麽做。你也是吧。那是女王的话。温柔，只有是库涅的姊姊的时间结束了。
「你知道吗？库涅是我很自豪的妹妹」
「っ、っ⋯⋯⋯⋯我知、道了。库涅，明白了」
或许，这会是今生的别离。库涅拚命在压抑着快要决堤的泪腺。
面对忍着不哭而一张脸扭曲着的库涅，莫亚娜如同在抱着宝物一样紧紧地拥抱了。库涅也同样，紧紧地、紧紧地在拥抱着。
「王都就拜托你罗，库涅」
「是，姊──陛下。祝您武运」
面对最爱的妹妹，在称呼自己的叫法上所做了改变，自己被这样对待使莫亚娜就有了想哭的感觉。
虽然浮现出不让人可以察觉到的笑容，但库涅投以淡淡地微笑和眼神时，看样子是看穿了。『不愧是，我的库涅炭』，只在心里面说着平时的称呼法。
「陛下，我们──」
看着莫亚娜和库涅的互动而说不出话来的史巴克战战兢兢地询问起来。
「当然是，留下来。既然史宾瑟都跟我同行了，王都就得要由近卫的首席史巴克你来负责。要守护好库涅」
「っ，遵命」
是真的，想回亚克耶德吧。就连紧咬着嘴唇的同时，打算尽力去做好自己工作的史巴克以敬礼来作回应了。
那种想法是所有护卫队的成员都共通的，任谁都显露出相同的表情。
特别是莉琳，面对发下「自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这番豪语的她的表情，虽说守护库涅的工作已经都完成了，但针对背对地人的情况似乎还是满溢出感到羞愧的想法。
即使如此也没说什麽就和史宾瑟同样。所以，取而代之就由库涅开口了。
「姊──陛下。可以允许莉琳她同行吗？」
「嗯？莉琳？」
库涅的建议不只使莫亚娜，就连莉琳都大吃一惊。
「是的。莉琳原本就是史宾瑟的直属部下。是为了以备不测才特别加入道护卫队的。再说，身为熟知亚克耶德现状的人才，库涅认为慎重一点会比较好」
很有道理。再说，也很清楚库涅的话里，有着希望能带一名护卫对的人前去战斗的心意。
莫亚娜「嗯」的一声点了点头後，
「疲劳的程度如何？因为才刚从亚克耶德回来，还没经过一个晚上。在亚克耶德的防卫上能帮上忙吧？」
「没问题。陛下，请一定要让我上战场。请给我在最前线杀敌的机会」
垂下头来的莉琳所说的话，使莫亚娜不禁就浮现出苦笑了。那就连史巴克他们也都一样，虽然是护卫队中最年轻的女孩但战意却是最旺盛的，使得苦笑便浮现上来。
「好吧。莉琳，现在就回到原部队。很期待你在战场上的表现哦」
「谢谢您，我很荣幸。在勇者大人的讨伐下如果还有漏网之鱼，我会以我的风将看的到的都撕碎」
在史巴克他们在说「要连我们的份，好好地杀敌吧」时，人在一旁的库涅就向莫亚娜说起话来。
「勇者大──可以拜托您向光辉大人传个话吗？」
「⋯⋯啊啊」
「──『没有库涅的许可，竟敢就随意妄为就去做了呢！给我做好觉悟』」
「噗，呵呵呵，我、我明白了た。一定会转达的」
光辉一定还活着。面对以此为前提的传话内容，就感觉就算活着也一定会很辛苦吧，使莫亚娜忍不住就发出笑声了。
就这样，从那之後经过不到三十分钟，莫亚娜便率领战士团朝亚克耶德出击了。
～～～～～～～～～～～～～
从王都展开出击不到二天。
还是要说一下吧，自从库涅她们逃出亚克耶德开始已经快经过整整三天了。
阿洛斯们虽然很努力地在跑着，即使如此让完全武装起来的二、三名大男人骑乘就得边跑边忍耐，所以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休息。加上，三千这样的人数，就算是骑乘阿洛斯的状态，但与数十人相比在行军速度上还是要落後。
时刻刚过正午几分钟的时候。如果以光辉被召唤的当天开始计算的话就是第六天的午後吧。
正常行进要花一天半的路程，以超过千人的军团在移动算是相当快了吧。
已经进入到草原地带，阿洛斯们更加激起活力使速度提升上来。
「莉琳。光辉，好像有展开覆盖整个亚克耶德的光之障壁对吧？」
一边压抑情绪的同时莫亚娜询问起来了。
「是的，莫亚娜大人。⋯⋯很庄严、很神秘，不让所有过万的敌人靠近。很惊人的景象」
在靠近战场下让莉琳的眼睛在充满战意下闪闪发光起来的同时在做回答。夹着莫亚娜在另一边并排在跑着的史宾瑟则摇摇头开口了。
「在被拉迦尔袭击之际，我们也有被半球状的闪耀障壁包覆住过。恐怕是同一类型的法术吧。虽然有就连拉迦尔的全力攻击都不会产生出裂痕来的障壁⋯⋯要将整个城市都覆盖起来⋯⋯难以想像，简直就是神蹟了吧」
史宾瑟显露出「无法相信的力量」的表情。
「如果⋯⋯是守护之光的话，应该再过不久远望就能看见了。史宾瑟，四周的警戒呢？」
「没有疏忽。已经有派出斥候了。差不多到了该是要回来的时候⋯⋯」
就在史宾瑟要将话说完之前，一匹阿洛斯就越过小沙丘显露出身影，与队伍会合了。
做出越过沙丘的显眼举动，忽然就来到眯起眼来的史宾瑟这里，作为斥候去确认亚克耶德的现况的战士青年就靠近过来了。
在紧张的氛围下，史宾瑟虽然有意要出声喝斥，但在看见斥候的眼神显露出困惑的模样便将话语给打住了。
「报、报告。军团长」
「嗯，那边情况有什麽吗？说吧」
莫亚娜她们也在倾听，使得斥候像是下定决心一样开口说起话来。
「是。关於事前有听说到的光之障壁⋯⋯并没有确认到」
嘶的一声响起屏息的声音了。是莫亚娜。脸色变的苍白。一旁的莉琳则是紧紧咬着牙，皱着一脸懊悔的表情。
没有光之障壁。那就代表，行使它的人已经气力用尽的证明。
制止了不由得像是要去做再次确认一样莫亚娜，史宾瑟就继续听取接下来的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敌人的战力多寡以及亚克耶德有无沦陷──换句话说，就是要判断，军团是要进攻还是撤退的基准。
「⋯⋯亚克耶德沦陷了吗？」
「这个⋯⋯那个⋯⋯不晓得」
「什麽？」
不知道是在搞什麽。远眺，应该就能看见亚克耶德的情况了。有多少规模的≪黑暗者≫将亚克耶德围起来了呢，门已经被破壊了吗。不知为何，就用如老鹰一样眯起来的眼睛在看着斥侯。
不知所措的斥候，就用稍微快语地将目击到的状况一一在传达的同时继续开口往下说起来。
「门被破壊掉了！但是，亚克耶德的四周，只有成千上万的那些家伙的屍体，几乎没发现有会活动的个体！屍体的数量，虽然没办法全方位去确认，但至少在东侧大约──」
「怎麽，说清楚啊！是几百只吗？」
假设如果是那样的话，≪黑暗者≫的大军是已经攻陷亚克耶德并潜入在里面了呢，还是往周边的领地在进军呢，或是为了等我们而潜伏起来在待命的可能性都有。
但是，像是要将那样的史宾瑟的担忧给吹散一样，那才是使斥候感到困惑而无奈的惊愕的报告被说出来了。
「是，能够确认到的，大约──六千左右」
「⋯⋯哈啊？」
不禁就吐露出呆然般声音来的人不只有史宾瑟而已。就连莫亚娜她们全都露出在讲什麽啊的表情了。
「是、是真的。真的有很惊人数量的屍体倒落在地，我自己也感到是为什麽⋯⋯」
「⋯⋯冷静一点。那真的是那些家伙的屍体吗？会不会是什麽的伪装的可能性呢？」
「到底，假的屍体和真货是不会分辨不出来。那确实是死掉的≪黑暗者≫。就如您所听到的那样，只有、牛头种、鳞竜种、奇骨种⋯⋯在其中⋯⋯」
史宾瑟一句「辛苦了」让斥候退下後，就面向莫亚娜了。
「该怎麽做，陛下」
「⋯⋯感觉会不会是光辉做的？」
「⋯⋯不知道。实在难以相信。就库涅大人的报告，光辉殿自己，应该他那边会是最快力尽的人。现在没有了障壁，门被打开。老实说，面对预料之外的状况我无从判断。应该要考虑会不会是敌人所做的陷阱」
确实是那样没错。对史宾瑟的担忧点了点头，莫亚娜暂且就闭起眼来。
然後是想通了吧睁开眼睛後，
「进军。如果没有敌人，且亚克耶德的门是打开来的话就很侥幸。必须要去确认城市的状况」
「⋯⋯遵命。四周要严密警戒」
虽然没有发现敌人，但也不能不去确认居民是否安全。对那样的判断史宾瑟也点了点头。
一行人便一边警戒一边加快速度赶往亚克耶德了。
终於看能看见亚克耶德的情况时，莫亚娜她们都屏息了。
就如斥候所说的那样，成堆的≪黑暗者≫就倒落在东门附近。网看就能明白，到处都有缺损，或是被砍成二半，很清楚已经死亡了。那无一都是由斩击造成的。似乎不是≪黑暗者≫们所引发的不可预测的事态。
「前进」
在莫亚娜的号令下，军团在屍体上奔跑。因为层层堆叠起来几乎没有可以站的地方。
「血迹、欠损的部位位置、倒下来的方式⋯⋯陛下。看来这些家伙，是在门附近被斩杀後，被扔出来的样子」
「⋯⋯北侧也好南侧也好都很乾净啊」
「根据斥候的报告，西侧的谷仓地带也只是荒芜而已几乎没有打斗的痕迹」
不久莫亚娜她们便就来到门附近。
其周边也同样有着激烈战斗过的痕迹，在那里也有断气的≪黑暗者≫正倒落着。
而，就在这时，意外的吵杂声就在刺激耳朵了。
不，与其说是吵杂声不如说是临终的悲鸣，或是呐喊。
「我、我们走」
钻过门。吵杂声变的更加激烈。在史宾瑟的指示下分队在城市里散开的过程中，就在莫亚娜的号令下本队就往吵杂声的方向跑过去。
见到的都是被破壊的很惨的房屋。被耕耘过一样荒芜掉的街道。以及无数已经断气的≪黑暗者≫们。
然而，却没有发现任何一具人类的屍体。
「莫亚娜大人！前方就是地下保管库！就在那个大仓库的对面！」
「我明白了！」
莉琳的报告使莫亚娜点了点头。喧嚣声越来越大，断气的≪黑暗者≫也越来越多。光是在城内就有超过一千这个数量了。
「前方！有敌影！前锋，突击吧！」
从东门绕路过来持续在前进的途中，就出现了无数的≪黑暗者≫。不过，他们似乎不是为了要迎击莫亚娜她们在等待的样子。
大街上被填满起来，或是建筑物的屋顶上蔓延开来的他们，所有人都面向同一个方向，当莫亚娜她们现身的同时才终於注意到。
就连对此在赶到疑问的同时，对眼前的敌人都没有犹豫的必要。
从背後偷袭将他们都踢散开来，在史宾瑟的指示下爬上屋顶的就和在屋顶上的敌人展开战斗。
在限定空间下要运用大部队是很困难的。本队更是细分化，彷佛就像无数水沟里的水渲染开来一样在巷子・街道蔓延开来。
≪黑暗者≫们虽然也在应战，被愤怒所驱使的战士们气势也很惊人，陆续就遭到消灭。救援军团不断地在往前推进着。
对道路没有迷惘。
只要往数千的≪黑暗者≫们密集之处冲过去就行了。
然後莫亚娜她们往前进了一段时间。
不久，喧嚣的中心、在屋顶都损壊掉的同时墙壁还健在的一栋巨大建筑物──穿过大仓库对面的莫亚娜她们，就目击到那个了。
四周几乎都是倒塌的建筑物，变成瓦砾山的地方。
在变成巨大的广场状态下的那里，有着几百只形成圆形包围网的≪黑暗者≫，以及在四周同样都断气了的≪黑暗者≫。
而且，他，就在中心。
被四面八方的敌人包围起来，被不间断地袭击⋯⋯
很难找到平安无事的地方。就如文字所描述的变成满身疮痍⋯⋯
但是，他的脚下有着一到坚固的金属制的门⋯⋯
──啊啊
这样的叹息声，那是谁吐露出来的叹息呢。
坚持不懈。
面对在体现那句话的身影，战士们的灵魂都被震撼了。
而，莫亚娜她们的存在，终於才使专注在眼前的敌人的≪黑暗者≫们注意到了。
一瞬间的硬直。
先动起来的就是灵魂被震撼到的女王陛下。
「咆、咆哮吧，战士们哟！消灭他们！去救他──光辉！！」
──噢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战士们由灵魂所发出来的呐喊撼动整个亚克耶德了。


◎052　光辉编　战斗结束
数量上，几乎是势均力敌。王国军和≪黑暗者≫的军团，在战力上应该是不相上下才对。
但是，现实却并非全然如此。
宛如，杂草群在吞没浊流。
要说是理所当然的话就是理所当然的吧。现场，因为种种的因素行动起来就对王国军有利了。
第一，在亚克耶德的地下保管库周边，多亏几乎全部的≪黑暗者≫都聚集在这里的福，在城市里就可以进行包围了。
第二，城市战这个地利。
第三，四周已经没有可以吞食的恩恵力，可以看得出≪黑暗者≫略为显露出疲惫了。
第四，虽然是一部分，但在持续输给一个人的情况下，就开始对人类萌生出畏惧的感情。
而且，再怎麽说，王国军的战士们都昇华出没有止境鬼气逼人的战意，面对那股压力在士气上就输了，那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吧。
亚克耶德被袭击的义愤。五年前的耻辱。对≪黑暗者≫这个种族的憎恶。
还对一人──
对他不仅连道义或义务都没有，在变的满是伤痕的三天期间，都不断持续在战斗而无以言表的感情。
身为战士，目睹了这麽令人敬佩的英姿，怎麽可能内心不被震撼呢。怎能不发出灵魂的呐喊呢。
异常激烈。
对这样的体现使得战意就不需要犹豫了，便不断地在驱逐≪黑暗者≫。
『撤、撤退！撤退了』
≪黑暗者≫之中的某个人呐喊了。
单单一名对手就会固执下去了。如果是眼看就快要倒下来的男人的话，下次，自己就能讨伐造成这麽大损害的敌人，才会就这麽怒气腾腾在战斗。
简直，就像个接下来包准会赢，而没看见该是要收手而归的赌徒一样。
「击溃他们！逃走的家伙就去追击杀掉！将在光辉附近的那些家伙都拉开来是最优先的工作！」
莫亚娜的指令响彻开来，战士们陆续就在驱散起敌人。
看这样的局势在判断下所做的决定吗，≪黑暗者≫都一齐从光辉的四周逃走了。
其中，虽然也有已经领悟到逃不了而往光辉特攻过去的人，但在莫亚娜她们发出「啊」的声音前，就遭到摇摇晃晃的光辉一刀给砍飞了。
令人不寒而栗的剑技。夸张般飞起来的头。
身经百战的史宾瑟，在面对挥舞出去的瞬间、被斩裂的过程，宛如都没有认知到。等到注意到时就已经结束了。
光辉怒目而立，两手无力地垂挂着并且低着头。表情虽然看不清楚，但从刚才开始在莫亚娜多次的呼唤下，好像都没有反应。
样子很不寻常。
然而，在没有准备动作的状态下，扑上来的≪黑暗者≫，会在他的身体轻飘飘地摇晃起来的同时，在无法认知到过程中就被剑击所斩了。
「剑之⋯⋯顶──剣圣」
史宾瑟用嘶哑的声音在嘀咕。在孩提时，听父亲说过的传说之一。
在不可视下挥出不可避的剑击。是剑士穷极的顶峰之一。
在遥远的过去，被称赞为王之剑的那名传说中的人物，人们就叫他≪剣圣≫。
现在的他，彷佛就如同传说再次降临了不是吗。
「光辉！」
史宾瑟忽然回过神来，四周已经都没有≪黑暗者≫的踪影，在西门方向能听见战士们在战斗的喧嚣。
然後，莫亚娜就带着治癒的术士们，往光辉那里跑过去了。
和在此之前的≪黑暗者≫做了同样的事，以像是冲过来的模样跑过来。
「不好，请停下来！陛下」
「诶？」
还低着头站着，无力地垂下双臂伫立着的光辉，就摇晃起来了。
听见史宾瑟的声音而回过头的莫亚娜──已经进到光辉的领域内了。
「唔！！！」
「啊！？」
千钧一发。莉琳把莫亚娜拉过来了。二人便往後方倒落下来在滚动着。一句「在做什麽」之後，在追上来的冲击下让声音打住的同时，将脸抬起来莫亚娜的视界内就看见在飘荡飞舞的白丝⋯⋯
「诶？」
「您没事吧，莫亚娜大人！」
「陛下，有没有受伤！？」
莉琳显露出铁青的表情，而史宾瑟则是浮现出焦躁的表情在攀谈，但愣住了的莫亚娜没有反应。
白丝在飘荡飞舞。
那是──自己的头发。
莫亚娜的白发，稍微被砍到而飞舞起来。
是被谁砍的呢？
必然。
「光辉？」
对呼喊没有反应。
光辉就在原来的位置──地下保管库的门的上面不变地在伫立着。
托倒在地面上的福，莫亚娜才终於看见低着头的光辉的表情了。同时，注意到那股异常了。
「光、辉⋯⋯」
半睁开来的眼睛里，没有光芒。空虚中，什麽都看不见。
「好像⋯⋯还活着。但是，失去意识了。什麽⋯⋯」
「不敢置信⋯⋯」
史宾瑟和莉琳一起都失去了言语。莫亚娜也同样，无言了。
那并非不可能。
到底，任谁都能想像的到他是在昏过去的状态下在战斗的。
重新一看，光辉的模样真的很惨。
身上有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伤口，没事的地方很少。全身都是血，因自己的血和喷溅回来的血使茶色的头发都染成了红黑色。呼吸很短促，看起来随时都会停止。从被弄破的衣服的缝隙一看会发现侧腹会歪曲就是肋骨骨折变形造成的⋯⋯
只有一之手上握着一把改变形状的剑，另一只手则从肩膀到拳头到处都有碎裂。
更仔细看，握住剑的手是将衣角撕下来缠上了好几层的布，就算失去握力剑也不会掉下来。
滋滋滋，滋滋滋地就像快壊掉的电灯一样在明灭着的圣剑，似乎就这麽在传达光辉的生命之火。
到底，用这样的状态，战斗了多久了呢。
即使失去意识，仍然在战斗的身影。
莫亚娜，将视线往光辉站立的地方看去。地下保管库的入口。
光这样就明白了。
—一根手指，都不会让人去碰触到
用话语到底无法表现出来的感觉变成眼泪溢出来了。
「你就这样，就是这样在守护的吗⋯⋯你彻底守护了喔，光辉⋯⋯」
莫亚娜站起来了。虽然史宾瑟和莉琳试图要去阻止，但莫亚娜以微笑诉说没用的。
会将接近过去的人全都排除，现在的光辉是很危险的，这麽说着的史宾瑟和莉琳，却是，在那微笑下也无法说什麽了。二人也同样，都因光辉的身影而使内心的深处止不了震撼。
默默在守望着的二人，不，就在不知不觉显露出语二人同样表情在守望着的战士们都围了上来的同时，莫亚娜在前进着。
距离光辉的剑界，还剩下二米。
「光辉。光辉，是我哦。是我莫亚娜哦。我来到你的身旁了。来晚了能原谅我吗？」
剩下一米。
「已经没事了。因为你彻底守护了。这里，已经没有敌人」
剩下三十公分。
光辉，晃动起来有反应了。
史宾瑟虽然打算要采取行动，但莉琳却抓住他的手摇摇头。眼神笔直地在往光辉看去。给予全面的信赖。史宾瑟也放松力气了。
「所以，已经可以休息了。不用战斗也可以⋯⋯所以」
剩下──零。
圣剑消失了。像是看错了一样，看不见的剑击往莫亚娜的脖子被吸过去──在表皮处就忽然停下来了。
温然的他，即便没有意识，都还必定会去回应真心的呼唤的。
『我就在这里哦』地传达给他，有着想要守护为心愿的人是絶对不会伤人的。
这麽确信的莫亚娜丝毫没有动摇，就这麽轻轻地拥抱住光辉了。
「光辉⋯⋯」
「⋯⋯⋯⋯⋯⋯⋯⋯⋯唔⋯⋯ａ？」
微弱的呻吟声。撑住光辉的同时去窥伺他的表情，他的眼里映入莫亚娜了。微小的，如灯火般的光亮回到了眼眸中。
「⋯⋯莫⋯⋯ａ⋯⋯」
「嗯嗯，是我哦，光辉」
「⋯⋯⋯⋯我没⋯⋯⋯能⋯⋯守护好」
嘶哑就快一听不见的声音。就这样再次使眼泪满溢出来，莫亚娜轻声细语了起来。
「放心吧。已经结束了哦。你守住大家了。你有守护好。所以，已经没事了哦」
「⋯⋯我⋯⋯⋯⋯守、住了？」
明明是自己所成就的事，却彷佛「不敢相信」地在说着，光辉的眼睛微微地睁开来。
所以，莫亚娜就更坚定，笔直地注视着光辉的眼睛在传达了。
「嗯，你守住了。谢谢你，光辉。大家，都被你拯救了」
收下那句话的光辉⋯⋯
「⋯⋯太好⋯⋯了」
这麽说出来後，就用微微的微笑闭上眼睛了。
身体一下子就失去力气。像是任务结束一样圣剑些微的光芒就消失了。紧贴在一起的莫亚娜很清楚在光辉的身体里有个看不见的又重要的什麽雾散掉了。
平静地失去力气的那个身影，彷佛这样下去⋯⋯
「快点，帮他治疗！赶快！絶对，不可以让这个人死掉！」
悲鸣起来发出指示。像是因光辉的壮烈而愣住了的术士们便开始聚集起来施展法术了。
善於治癒的王都术士们的表情都染上了焦躁。那，如时在传达现在的光辉的险境。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死⋯⋯光辉⋯⋯」
莫亚娜的祈祷，就夹杂在远处还未停歇下来的战斗之声，以及为了让人在地下保管库上来的亚克耶德的人们能够上来而奔走起来的战士们之间响彻开来了。
～～～～～～～～～～～～～～～
品味着从阴暗的水底浮上来的感觉。
好像被很重的什麽给压住一样。视界因为全黑而什麽都看不见。声音也是，因为喉咙的刺痛感而发不出来。
（总觉得⋯⋯死後的世界相当简朴啊⋯⋯）
如果真的有像天堂或地狱一样的地方的话，自己肯定会前往地狱吧。待在这里，就会被前来的阎罗王给制裁自己吧。
这次不如说下次，就不会像在【神域】时一样会追不上谁了吧。
（明明好不容易才被雫她们给救了⋯⋯明明终於找到答案了⋯⋯明明好不容易才要向前走⋯⋯太遗憾了啊）
寂寞的感觉、悲伤的感觉、後悔的感觉。
就在觉得家人和同伴都再也见不到时，那种心情就如洪水般涌现出来了。
同时，在最後的最後，彷佛就像奇迹一样，感觉看见在意的她了。
（莫亚娜、大人。⋯⋯那个是幻象吧。虽然不怎麽记得战斗时所发生的事⋯⋯我有守护好吧？）
守护好了。有那种感觉。虽然没有根据，但光辉心理却深深地确信。自己应该有完成。
（只是相同的，我还是死了啊）
『无论哪边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寻求『哪边呢』而没有失败的话⋯⋯果然，还是只有一种答案吧。
众多的生命消逝，一想到这点自己果然是得下地狱的。会有阎罗王吗？使人焦急的是⋯⋯老实说，因为很恐怕希望快一点。
在想那种没有边际的事情的同时，光辉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那家伙』的事。
（如果是『那家伙』的话，肯定会把枪口对向阎罗王反过来问他「你是敌人，还是自己人」的问题。以此来判断後，肯定会开枪的）
判断基准相当简单吧。
果然自己是个什麽事都做不到的人。
这麽心想，光辉总觉得自己变的相当奇怪而不禁发出笑声了。
虽然是发出来了，但是
（嗯嗯！？好痛！？总觉得全身没有死一样痛得要死！？）
死亡後肉体会有疼痛感是怎麽搞得啊！在心里对阎罗王不讲理地在迁怒时，就有一种意识在浮上来的感觉了。
而且，全黑的环境中开始隐约能看见光亮。
（诶？难道说，我⋯⋯）
就因为难道这种想法，使光辉睁开眼睛──
即使在现实将眼睛睁开来的视界里，整个都是大叔的脸孔在极近的距离塞满整个话慢。在鼻子就快和鼻子贴在一起的极近距离。
「噫、啊！？唔，好痛，哇！？超痛的！？」
「噢喔！？光辉殿！你醒啦！」
是粗线条的大叔。有着一双身经百战的战士的眼神。醒过时近距离所看见的犯人就是史宾瑟。
加上，因为惊慌在扭动身体的瞬间袭击而来的全身剧痛。
醒过来的时机真差。
史宾瑟一句「我马上去叫陛下过来！稍等一下！」就冲出房间了。
总之在『好可怕』离开之下而冷静下来的光辉，用痛到流出泪来的眼睛在环顾四周了。
景色很眼熟。是来到亚克耶德当时，被带领到领主馆的客房很相似。不如说，就是同一间客房。让耳朵去倾听，能听见在窗外的人们所发出的喧嚣。
「还活着、吗？我，还活着啊⋯⋯」
一点一点地，那个事实渲染开来。泪腺，不禁就放松下来使眼泪啪答啪答地滴落下来了。对愿望的代价、对错事的弥补，真的以为自己失去生命了。
已经，见不到任何人了，是这麽认为的。
好可怕。好痛苦。
但是，我还活着。
自己做过的事，做到的事，以及现在还活着的事。
那全部都往心头在迫近，使光辉就只是在哭泣。
对那样的光辉，响起了一阵阵哒哒哒哒哒这种很惊人的脚步声了。
粗鲁地擦了擦眼睛後不久，砰──────！！的一声把门撞开来的莫亚娜前来了。
是怎麽了。光辉感到很吓人的既视感。姊妹俩对门这东西是怎麽在想的啊。
「光辉」
「莫亚娜、大人⋯⋯果然不是幻觉呢」
看见清醒过来的光辉而吓一跳的莫亚娜，在那样的光辉的话语下使眼泪缓缓地流下来後，就用小碎步这种感觉走进过来，就这麽直接在床缘坐下来了。
因为是背对光辉的姿势，就连她的侧脸在长发的遮掩下根本就看不清楚。
「那个，莫亚娜大人？亚克耶德的人们呢？从那之後经过多久了呢？」
「⋯⋯」
面对无言的莫亚娜，使光辉变得有点不安了。到底，发生什麽不好的事情了呢。
但是，在将那种不安说出来之前，莫亚娜就悄悄地凑过来了。就这麽不影响光辉的伤势似的，温然地像是覆盖起来一样给予了拥抱。
「莫、莫莫莫、莫亚娜大人！？」
如克克利般，甘甜的水果香气在逗弄光辉的鼻腔。面对即使隔着一条床单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触感，不由得就动摇起来。
「⋯⋯亚克耶德的人们都没事哦。我有说过吧？你彻底守住大家了」
「啊⋯⋯是的」
自己的脸颊的正侧面，就贴着莫亚娜的脸颊。传来的声音里像是蕴含了许多的感情一样稍微在颤抖，就与吐息一起传到了耳边。
「还不到一天。明明都陷入濒死了却能再醒过来，真是夸张的身体呢」
「啊哈哈⋯⋯因为是勇者的属性」
被用原来的语气在说话的莫亚娜所影响，光辉也用本来的语气回答了。
莫亚娜起身，让鼻尖碰触在一起的同时在注视着光辉。
「但是，会死的时候就会死的」
「⋯⋯是啊」
「在治疗中也是，好几次都以为没救了」
「⋯⋯我也是，觉得已经死好几次了」
如果不是光辉的话是不可能得救的吧。用恩惠术来让生命力活化起来，透过休息就能恢复魔力，有了魔力之後就能让治癒能力提升起来的技能。而且，直到倒下来为止术士们都不断在使用治癒之术也有关系。
就是那麽辛苦才救起光辉的生命的。
「为什麽，要露出那种眼神呀」
很多，真的有很多话想说。做不成如牺牲自己的生命一样的舍身。怎麽没有和库涅一起回来。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的。让人担心的部分，有了许多想说的话。
但是，看见光辉清澈的眼眸，莫亚娜也什麽都说不出来了。
光辉浮现出小小的微笑说起话来。
「我，找到答案了」
光辉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对自己感到不信任，也无法去选择什麽。什麽是正确的，怎样才是正确的，对寻求『正确的选择』在旁徨了。
在生死一瞬间中，找到答案了。
应该要感到喜悦，但⋯⋯莫亚娜的表情变得很复杂。
「那就是说，已经没有迷惘了？不会活得很痛苦了？」
光辉静静地摇摇头了。
「今後还是会迷惘，我想会很痛苦。我找到的答案，就是那样的东西」
就像『那家伙』一样割舍不了。
敌人或伙伴。没办法将世界分成二种颜色。什麽都不知道是挥舞不了剑的。
会以最好的梦想在挣扎吧。如果没有那条道路，一碰上现实就会苦恼吧。
但是，那又如何。
就去挣扎就好了不是吗。就去苦恼就好不是吗。
到时候的是就到时候再说，相信肯定能选出通往最好的选择不是吗。
肯定，十之八九，每一次都後悔吧，但絶对，会在选择之後就去放弃未来吗。
如果最好的是不可能的话就求次善。那也没办法，那至少要拉往好的未来持续去战斗。
没错，世界不可能一分为二。
是正确呢，还是错误呢。
该由谁来决定？
不可能会有正确的解答。
「我很憧憬爷爷。因为爷爷是我的英雄，英雄必须是正确的⋯⋯我，不知不觉就被『正确的事』给囚禁了」
「现在不一样了吗？」
「啊啊。我想会有正确的事，不过，已经不会被它给囚禁了。因为，就算正确，或是错误的，我最终，就不可能会甩开的」
对≪黑暗者≫来说，光辉无疑就是『恶』，杀掉自己就是错误的吧。
但是，即便如此光辉，才并没有甩开那个男孩的手。絶对不想去做那种事。纵使，双方各自有期盼的道路。纵使，会要舍弃其中一方。
「都到了紧要关头都还在烦恼喔。但是，一定会选择出什麽来的吧。就算在选择之前没有想通还是会持续挣扎的吧。我不会停止我的梦想。就算它实现不了」
结果，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使光辉露出苦笑了。
莫亚娜目不转睛地在凝视着光辉的眼睛，然後就平静地露出了微笑。
「这样啊⋯⋯如果那就是光辉的答案的话，我会支持你的。必要时，也会出一份力。因为你拯救了亚克耶德了。我，想要成为你的助力」
「莫亚娜、大人⋯⋯」
用自己的鼻尖，像是在责备一样往光辉的鼻尖顶过去的莫亚娜要球队称呼方式作更正。不用加上『大人』二个字。
在有了像是被莫亚娜的眼睛所吸引一样的感觉涌上来的同时，光辉也同样露出平和的微笑了。
「莫亚娜。虽然现在，还是会有相当多跌跌撞撞的时间⋯⋯总有一天，我要是有了很失败的事情，会愿意一听吗？」
「不论是什麽事我都会听的。务必，让我听吧？」
面对很希望多知道自己的事由光辉说出来的话语，使莫亚娜高兴地点头了。
融洽的沉默就布满整个房间。
彼此的视线相互交织在一起，一点一点在缩短距离──
光辉本身优秀的勇者感应功能，终於补捉到，微弱的且数量众多的呼吸了。
光辉僵硬地凝固起来，如没有上油的机械一样叽叽叽地往旁边一看。如同被诱导一样莫亚娜也同样转动起视线──
就在被撞开来没有门的房间出色口，就看见无数噎着口水在注视着的人影。
以史宾瑟和莉琳为首的许多战士们，接着就是领主洛斯柯和他的妻子西菈、自警团团长伊瓦娜和她的部下，以及文官们⋯⋯
正是处在众目睽睽下在注视着。
「唔唔唔！？唔嗯哼！看、看来，光辉好像没事了呢！我放心了！」
面对猛然地就站起来，用如军人般『稍息』的姿势在掩饰的莫亚娜，光辉在心里「粉饰不了的哦」吐槽了起来。莫亚娜的脸则是红了起来。
之後，就这麽以「妨碍到陛下的幽会了」这种尴尬的表情前来探望的洛斯柯他们，说出对光辉的平安感到喜悦，然後就对拯救了整个城市的事情说出感谢了。
期间，恢复过来的治癒术士虽然有前来做後续的治疗，但任谁都想要跑来致谢而变的闹哄哄的，终於忍无可忍对他们发出「没办法专心了吧」的怒吼时，包含洛斯柯在内的人都被踢出去的事情也很罕见。
明明就是领主却如文字所描述那样被踢了出去以洛斯柯为首，连同战士们都一起在吹口哨的景象也可以说很超现实。
另一方面，很罕见，不如说也出现了一件会让了解她的气质的战士们眼睛都飞出来令人惊讶的事件了。
「光辉大人。我被您即使昏过去都还在战斗的身影──感到着迷了。您才是男人中的男人，战士中的战士」
这麽说着说着，她──莉琳便去亲吻光辉的脸頬了。
就莫亚娜和史宾瑟所知，这应该是『第一次』亲吻。
不明白像是没发生过什麽一样回去工作的她的真心。不如说，摸不着头绪的这种情况姑且大家都是一样的。
因为，陛下的眼睛正在转圈圈中。
再加上，虽然是一瞬间，但『趁光辉现在还不能动时⋯⋯』这种好像看透了内心的野兽的目光就朝着光辉而来。
因莉琳的亲吻而愣住的时候，「唔，杀气！？」吓了一跳的同时在看向光辉，使史宾瑟他们暗自在心里对这件事达成静观其变的共识了。
就连身强体壮的战士们，好像都对可能会发生的『女人的战争』感到很棘手。都到了就连向拯救城市的恩人，献上祈祷的的同时也将视线移开来了的程度了
因为种种的事情，光辉惊人的恢复能力，和好几名优秀的治癒术师的治疗下，被要求至少要一个星期在絶对安静下躺在床上的光辉⋯⋯
事态已经动起来了。
──来自亚克耶德邻近领地的救援请求
──来自王都，得知有确认到≪黑王≫正率领大军进攻过来的消息
跑到亚克耶德来的传令所传来的噩耗。
只是，再次进入到睡眠之中的光辉并没有听见。


◎053　光辉编　不讲理的行为
「⋯⋯嗯」
发出小小的呻吟声，在睡觉的光辉睁开眼睛了。
呼的一声在看着天花板，不变的是亚克耶德领主馆内的客房。
「⋯⋯太好了」
或者说，和莫亚娜相处的时间也好，洛斯柯他们的吵闹也好，其实全部都是梦在自己果然是死了处在这种稍微不安的情绪下的光辉，就吐露出那样的嘀咕而叹了一口安心的气来了
看着四周，房间内谁都不在。被莫亚娜摧残而撞飞出去们也恢复了原状。
光辉试着去确认身体的状况。
（っ，要离痊癒还差很远啊⋯⋯⋯右腕和左侧腹是最严重的。也有骨头还没有癒合的。但是细微的小伤都好了。体力的消耗⋯⋯大概，恢复四成了？魔力⋯⋯自从开始治癒，勉强有来到二成吧）
光辉，感到无奈地大大叹了一口气就往床上深深地沉下了身体。
如果有往窗外看过去的话太阳正稍微倾斜着。好像再过几个小时就会来到傍晚了。因为还记得与第一次醒过来时的阳光相同所以是睡了一整天了吧。
姑且，就透过窗户在眺望天空。
十分安静。
光辉的心也是，和房间内的寂静同样很使人感到安心。
（来到这个世界，大概是第八天了吧？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感觉像是过了非常久啊。⋯⋯南云，在奈落那时也是这样的感觉吧？不，从在冰雪洞窟所看见的影像来看，比我还要惨吧。最初手就被吃掉了吧。只要四肢健全就算是赚到了吧）
将太过复杂的心情投向对方，但自从休学来到托达斯以来，光辉就很常会想到阿一了。
就连决定要留在亚克耶德时也同样。
是怎麽回事，总会意识到那个男人。
就算说他是改变自己一切的人也不为过。
怎麽想都没差吧，或者说阿一对光辉并没有任何的想法──如果直接表达出来就像毫不关心一样，自己也不用去在意就好了吧。
对阿一的感觉都无法下定结论，但答案却已经出现了。不，是一直在漠视的感情，终於愿意去面对了。
（或者说感觉全部都无所谓，但⋯⋯絶对，要说说一句很想再见一次面）
嘴角扬起微微的笑容了。可以说自己的笑容，并没有包含大胆在里面。到目前为止，光辉好像都没有露出来过，很有男人味的笑容。
「即便如此⋯⋯」
肚子相当饿。不，老实说是饿得很不寻常。
附近有放着装有味道很香的果汁的水瓶，恐怕是用来做水分和补充营养用的，但胃还是想要吃点固体食物。
意识到一半，胃就咕的一声发出咆哮了。
光辉想办法挺起被疼痛和严重的疲倦感所包围着的身体在床上坐了下来。掀开床单後，光辉显露出来的身体全都裹着纱布和绷带。
站起来的同时一瞬间感到头晕的光辉，在稍微摇摇头後就忍耐下来。对身体比想像中还要更僵硬便浮现出苦笑，然後就把放在附近的衣服给穿上了。
原来的衣服已经破破烂烂而被处理掉了吧。不在附近，放着的是一件以白色为基调的战士服。尺寸刚刚好。轻柔的触感穿起来很舒适。
光辉暂且整理好服装後，就慢慢地往门的方向走去。
打开门来到走廊上。
「啊」
「啊」
四目相会了。坐在设置在走廊上的椅子──莉琳。
忽然浮现上来的是她接近过来的脸庞。以及，脸颊上所感受到的柔软触感。还有，之後莫亚娜所显露出来一瞬间的兽性。
使得身体在颤抖了。
那个，那个很眼熟。那种眼神あの目は⋯⋯就是那各。魔王的老～婆们盯上老公时的眼神。
一想到那种荒唐事，就使光辉摇了摇头。
「光辉大人，您没事了吗？不再安分一点是不行的哦。来，请回到房里躺着」
看见光辉的状况有了还不是很好的感觉的莉琳，便担心地走过来轻轻地撑住光辉的身体。
「啊，不用了，我没事，莉琳小姐。总觉得肚子很饿，在想有没有什麽能吃的」
是真的觉得没问题，使光辉稍微有点想要拉开距离。在自然地就以将光辉的手挂在自己的肩膀上在支撑，所以身体就与莉琳紧贴在一起了。体型很苗条的她，十分有女性的柔软度。
但是，莉琳的距离感没有改变。
「我明白了。那麽我就去拿过来吧。所以，就请光辉大人安分一点。治癒术师的人不是有说过一个礼拜内都要乖乖休息吗」
这麽说着，莉琳就进到房间里。语气虽然如往常那样，但总觉得有种有意无意的感觉。光辉老实地照做了。
「那个，莉琳小姐──」
「叫我莉琳就可以了哦。语气也不用很客气」
「诶？但是──」
「莉琳」
「为、为什麽突然──」
「莉琳」
「我、我明白了，莉──」
「嗯？」
「我、我知道了啦，莉琳」
莉琳感到很满意地点头了！光辉则是畏缩了！
总觉得很想要一改气氛，光辉就继续说起讲到一半的问题。
「那麽莉琳，为什麽你会在房间外面？」
「⋯⋯是莫亚娜大人的命令。为了要照顾光辉先生」
「？那就正常地待在房间里面就好了⋯⋯」
「我也是这麽认为。莫亚娜大人却『因为不能被误会，所以在光辉没有意识时就不可以进到房间里面。违反命令会给予严厉处分』这麽说了哦。所以没办法」
「是、是这样啊。那就没办法了吧！」
在光辉没有意识时会产生的误会⋯⋯
感觉不能去深究，所以光辉才会坚定地说出「没办法！」来表示赞同。
光辉试图改变话题。莉琳不知道为什麽小小声地在窃笑的同时以侧目在看着光辉。
「那麽，莫亚娜呢？而且洛斯柯先生他们现在在做什麽？」
「⋯⋯他们二位，在为了重建亚克耶德、与王都联络，很多事要忙而在奔走哦」
「这样啊⋯⋯≪黑暗者≫，还有再出现吗？」
「嗯，放心吧。好了，我去拿食物过来，光辉先生就请快点休息。现在休息比任何事都要重要。不然真的是会出人命的」
说着说着就被光辉推到床舖上去的莉琳便快步离开房间了。
光辉，也对城市变的很残破，确实会很辛苦吧而老实地就让身体休息了。
然而，忽然注意到。
没错，现在城里的人们都到外面去，应该是要为了重建亚克耶德在奔走，而在这座领主馆内的文官和自警团的团员们应该也在四处奔走才对。
但是，
（⋯⋯太安静了吧？）
彻耳倾听。一点声音都没有。
「⋯⋯莉琳」
「什麽事？」
向正要去到走廊上的而回过头来的莉琳，光辉若无其事去寻问了。
「为什麽要做隔音？」
「──っ」
莉琳哆嗦地让眼角产生晃动起来的事，光辉并没有看漏掉。
「我说中了啊。是风之术对吧？」
「⋯⋯嗯，是的。是我的恩恵术」
「为什麽？为什麽要做隔音？」
「为了让光辉先生能好好休息」
好像，是这样没错。现在的莉琳一点动摇的样子都没有。只是，那样一来，就算被问到为什麽要做隔音的理由也应该不会动摇来做回答才对。
光辉的直觉，响起了发生了什麽不太好的事的警钟。
「那麽就把法术解开。我已经兜起来就不用了吧？不，我也想见见大家的情况，果然饭菜还是自己过去拿吧」
「请、请等一下，光辉先生。不是有说你必须要静养吗！」
莉琳用有点慌乱的样子跑回来，把打算从床舖上下来的光辉给压回去了。
面对把手从放在自己的肩上移回到床上的莉琳，光辉投以真挚的视线。
「发生什麽事情了？」
「不，什麽都──」
「莉琳，告诉我。现在，发生什麽事情了？你在隐瞒我什麽？」
「⋯⋯」
光辉反过来抓住莉琳的肩膀，逼问起来了。接受不会被你敷衍过去的这种强烈的视线，莉琳感到为难似的低着头。
「说出来的话⋯⋯能保证愿意静养吗？」
「⋯⋯也就是说，是发生了一旦让我知道就不会静养会冲出去的事态了吗？」
「请、请不要随意解读！」
光辉抓住莉琳的肩膀的手变得更加用力了。看上去透露出絶对不会让你回避问题的这个意志。要是这样的话就这麽做好了，莉琳的视线就到处在游移起来了。
「莉琳你不说的话，我就自己冲出去问」
「啊啊我受够了。告诉你之後，请答应我不要擅自行动！」
「我明白了，告诉我吧」
无力地垂下肩膀的莉琳，一拍，就用严肃的表情开始说了。
「收到来自王都的通知了。我们马上就派出救援，而≪黑暗者≫的大军正在进攻王都。大军中好像就确认到≪黑王≫的样子」
「っ，复活了啊⋯⋯」
莉琳点头了。
「不只如此，邻近亚克耶德的二个领地也同样，都遭到了袭击。为了派遣战士团，虽然有最近的监视据点发出派遣战士团的传令，但是可以说都陷入到此这里相同的危机状态中」
二处领地的领主，好像与王都送来救援通知的同时，为了让亚克耶德知道危险也有派传令过来的样子。
「洛斯柯大人，为了以防亚克耶德会被再次袭击便动起来去对城墙和地下保管库做更进一步的防卫准备了」
「等等。『战士团的人』呢？都还在吧？留下来的怎麽了？莫亚娜呢？」
虽然有猜到一部分了，但光辉自己也有了很不可思议的焦躁感而询问了起来。讨厌的预感，彷佛就像在白纸上低下墨水渲染开来一样，在侵蚀内心。
「莫亚娜大人，在史宾瑟大人的陪伴下，率领剩下的战士团已经踏上归途了。面对≪黑王≫所率领的大军，王不能不在」
「っ。是、这样吗⋯⋯」
王都拥有绿洲这个最强的防御。而且，多纳尔战士长和林登首席所率领的破万的战士们也都在。应该没有那麽简单就攻破才对。
即使如此，不好的预感还是在膨胀着。
为什麽，就是浮现不出莫亚娜的脸。
「那麽，我就马上追上去好了。离开这里是在昨天吧？马上出发的话，应该能同时到达王都」
亚克耶德还留有战士团。虽然也很在意其他领地，但如果战士团已经被派遣过去的话，现在最该要警戒去应对的就是≪黑王≫了。
面对这麽想定，说出要尽早去到莫亚娜那边的光辉，莉琳摇摇头了。
「不可以。不是有说过你还必须要花一个星期去做絶对的静养吗！你认为莫亚娜大人是为了什麽才把我留下来的啊！」
持续好几天都在行使类似隔音技术的风之恩恵术，而且还能挡下受伤的光辉的有实力者，那麽那个人就就会是光辉认识的人。莉琳是最适任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没办法睡上一周的！」
「只要再四天就好了！」
「⋯⋯诶？」
光辉不由得就对莉琳话语中的语感，显露出吓了一跳的表情。
「再四天？等等。我第一次醒来是昨天吧？」
「⋯⋯不，你错了。那已经经过三天了。光辉先生一直在睡觉。会这样就是身体在要求休息。刚才不是都站不稳了吗」
就连莉琳的劝告，光辉都用没在听的样子呆然地在嘀咕「三天⋯⋯」了。
也就是说，莫亚娜她们已经是在战争的漩涡之中了。
从刚才开始所感受到的不好的预感如就快要爆炸开来一样膨胀起来了。
「我非去不可。得去帮忙」
「你说用那副身体能做得到什麽啊。如果光辉先生觉得很困难的话，就在隔音下不要去妨碍到睡眠好吗？即便你要去帮忙，也请你先将身体治好！」
有道理。莉琳说的都很正确
但是，那样一切都会为时已晚⋯⋯
一想到这样，用言语、用理由──都不能被阻止。
「莉琳。你其实也很想去吧？因为，你是战斗者。最前线才是你追求的地方。是不是？那麽就带我一起去」
「っ。用、用这麽令人陶醉的话⋯⋯唔唔」
虽然是严肃的场面，但不知为何莉琳却是痛苦地在扭动身体。栗子色长长的双马尾摇晃得很厉害。
「那、那麽好听的话对我是不管用的，请放弃吧」
是那里有好听的话啊。一瞬间虽然这麽认为了，但现在没时间在这里耗使光辉决定无视了。
「这样啊⋯⋯那就没办法了。但我还是要亲自去一趟哦」
「就、就说过了不会让你这麽──」
从床上使用『缩地』！一瞬间就绕到莉琳的背後。身体所发出来的悲鸣一丝都没有表现在表情上。
咚的一声手刀在打在莉琳的肩上，对着「诶？」的一声吓了一大跳的莉琳，光辉开口了。
「虽然确实还没有痊癒，但是面对对方是後卫，这样距离还是能绕到背後来的。莉琳是没办法压制住我的哦」
「真、真是厉害呢」
莉琳在流冷汗。慢慢地回过头时，就被在那里的坚定眼神给压倒了。
其实，从相遇的当下开始就有着「真是够很婆妈的人啊。要笑得稍微坦率一样啊」地想法，但现在像是在忍受痛苦般的笑容也好、不稳定的眼神也好都看不见。
「我要去。可以的话莉琳也一起来如何？我要去的地方就是你期盼的地方」
「唔、嗯嗯。莫亚娜大人有命令我了！不可以离开光辉先生！」
是被光辉的话触动琴弦了吧更加痛苦地在扭动身体的莉琳很异常，光辉全力无视掉後一个点头便离开房间了。
解开法术就听见喧闹声。果然，到处都有大骚动。
终於在看见文官们的身影时，他们一看见光辉全都在一瞬间显露出吓了一大跳的样子，然後就马上行了最高级别的敬礼便往走廊的两侧一靠让出路来了。
如果是过去的自己，表面上就会用不好意思来掩饰了，但是在内心里面却是会沉浸在自己是英雄这种愉悦感之中吧。但是，现在，心情却很平静。
通过时默默行了一礼，然後在看见他们都显露出很感动一样的表情时，心里也没有兴起波澜。倒不如说，像是严肃地将那份敬意和期待都接受下来一样，那种想法充满整个内心。
终於到达的地方，就是被当成是紧急应变中心的房间。将门打开来时，往内部窥伺过去，果然洛斯柯和伊瓦娜她们都在那里。
「洛斯柯先生」
「嗯？噢噢，光辉殿！⋯⋯已经能起来就没问题了吗？」
注意到光辉时虽然洛斯柯有显露出喜悦神色，但是，一看见跟在他身後过来的莉琳时，就投以像是在询问的眼神了。
看来，似乎『光辉的絶对静养作战』似乎就连洛斯柯他们都知情的样子。
「我听说现状了。请不要责怪莉琳。是我逼问她的」
「那是⋯⋯确实被光辉殿逼迫就不得不回答了吧」
面对感到很抱歉低下来头的莉琳投以总觉得意义很深远的视线的洛斯柯，就显露出严肃的表情询问起来了。
「那麽，你有什麽打算」
「当然，是前往王都了」
「身体状况呢？」
「没问题」
说谎了，任谁都明白。一眼就看的出来脸色还很差。就连今天早上，进行诊疗的治癒术士，也都说骨头还没有癒合，无论如何都要从衰弱状态恢复才行。
并不是完全可以去战斗的状态。
「是阻止不了你的吧⋯⋯我会准备速度最快的阿洛斯。陛下、王都、就拜托你了。亚克耶德的事就不用担心了」
「谢谢你。我肯定，会再回来的」
不论是洛斯柯、伊瓦娜，甚至在房间里的其他人，都像是看到很耀眼的东西一样将眼睛眯起来，接着就恭敬地低下头来。
然後，自警团的团员们就很快地准备好行李和阿洛斯，趁这段时间填饱肚子的光辉就在莉琳的陪伴下离开了。
作为送行，洛斯柯和妻子西菈，伊瓦娜她们自警团的团员都聚集起来。看见那幅景象，也使得亚克耶德的民众都停下了手边的工作陆续聚集过来了。
在至少想要说声感谢的话语就往光辉倾注着。
从聚集起来的人们之中，冲出了，一个娇小的人影。
「勇者大人！」
「啊，你是⋯⋯」
他就是，当时，令光辉决定好到路的男孩。从他的後面，惊慌失措的母亲，以及一名穿着自警团的服装的男人──父亲就追了上来。
「谢谢你，勇者大人！救了爸爸，和大家！谢谢！」
「っ──」
现在的心情，该怎麽表现出来才好啊。光辉不明白。
许多生命消散了。并没有在看不见的地方，但肯定在城墙外面堆积了很多的屍体吧。那份沉重非比寻常，足以压垮这时候的光辉。
辗压身体也好，在袭击全身的倦怠感也好，都不只是伤势和衰弱造成的。
但是，即便如此，
「我才是要，向你说谢谢」
「诶？」
不只男孩，就连追上儿子的母亲和父亲也都，吐露出那样惊讶的声音了。
光辉弯下膝盖，露出淡淡的笑容说起话来。
「当时，如果你没有求救的话，我的心肯定会死的。我，真的是一个很丢脸的人。没有人推一把就不会走。所以⋯⋯被说『帮忙』，很谢谢你」
「⋯⋯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我，有帮上勇者大人的忙吗？」
面对如同在窥伺一样询问着的男孩，光辉「啊啊」地回答着。
男孩一瞬间表情就明亮起来了。而母亲和父亲则对光辉的告白刘露出惊讶般的表情，但马上就平复下来用亲切的表情重新说出感谢的话语了。
看着男孩挥着手的同时就被父母亲带走的场面。
待在一旁的莉琳，像是感到开心一样，或是高兴一样询问起来了。
「即使被称为勇者大人，也不会抗拒了吧？」
「⋯⋯因为他还是小孩子啊。才不特意去做那种事」
面对像是在掩饰的光辉，莉琳噗哧地笑了出来。如果是以前的光辉，应该会否定跟那种事情事无关的。
那三天的战斗改变了光辉内心里重要的部分了吧。莉琳，在看着的是改变了的光辉。被说『哪有』时虽然会感到困恼，不过，总觉得所有的强度都有所不同了的感觉。
很可靠。这麽认为的同时莉琳便催促快点骑上来了。
「那麽洛斯柯先生。承蒙你的照顾了」
「那才是我们该说的。我们亚克耶德的人民，直到後世都不会忘记你的。无止尽的感谢，就请收下吧」
光辉一句「谢谢你」并且点了点头後，就和莉琳一起穿过大门。
从後方很大的欢呼声响彻开来。
那也同样，似乎是在光辉的背後推了一把。
在无言的氛围下前进了一段时间。借来的阿洛斯很优秀速度很快。多少使得三天来所损耗掉的振奋情绪多少有了缓和。
「光辉先生。身体状况呢？那孩子跑起来也很平稳，进一步放松身体的力气坐下来也没问题的喔」
「啊啊，好像是这样没错。在到达王都之前，至少不让骨头接合起来是不行的啊」
莉琳，对能在非常匆忙的旅行同时还能使骨头接合起来的事感到很惊讶而点头了。
光辉虽然有些许的魔力枯竭，不过，很细心地在注意不要使至今所累积下来的疲劳感造成无法行动，同时在咏唱初级回复魔对重伤处在做治癒。
自己要是也能使用治癒系统的恩恵术就好了在感到不甘心时，莉琳发下至少路上出现敌人时不要使光辉出现损伤的誓言了。
就这样前进了一段时间。在进入到砂漠内经过了短暂时间之时。
「嗯？莉琳，前方有什麽东西过来了！那是⋯⋯」
「阿洛斯？方位角是从王都来的？那个数量⋯⋯」
确认到用卷起砂尘速度在奔跑的复数阿洛斯了。
往慢慢接近过来的阿洛斯看去时，喘着大气，平时竖起来伸得长长得得脖子都垂下来。那是阿洛斯在疲惫的证明。
即使如此都完全没有减速，可以窥见就算要累垮阿洛斯也不足惜的紧急。
人在对面的他们似乎也注意到光辉他们了。骑手之一正大幅地挥着手，其他人则往位在队伍中央的人指过去的同时在报告什麽。
然後，就有个娇小的人影就从躲藏阿洛斯脖子的背面之处探出头来了。
光是这样，就能分辨出是谁了。
「！？库涅！？」
光辉突然就大声喊叫起来了。
没错，往这边飞快跑过来的就是库涅。当相对距离缩短到能够辨别出对方的长相的距离时，就能明白在四周的人们便是以史巴克为首的护卫队的成员了。
「光辉大人！」
「库涅！」
彼此的称呼方式都改变了，似乎就连舍弃称呼也不在意的样子。
双方的阿洛斯像是在画圆一样一边飘移一边停下来。库涅她们的阿洛斯是全程以全力在奔跑吧，眼看就快要倒下来了。
「库涅，你为什麽会在这里？是要去亚克耶德吗？」
库涅，虽然有从莫亚娜那边听到光辉人平安和亚克耶德的现状，但即使如此在看见光辉的表情与以往不同时一瞬间都屏息了。
但是，马上就又重新大大地点了点头回答起来。
「库涅呢，库涅，又逃跑了」
根据眼看就快要哭出来库涅所说的情报来看，看来≪黑王≫率领的大军与王国军已经展开战斗了。
似乎是优先要消灭掉亚克耶德，及其他负责物资集散地集积地功能的邻近领地，而将王都孤立起来後在进行开战的作战。
好歹有绿洲包夹着才使转移无法很顺利进行，那可以说是幸运。从相当久以前开始就有在进行实验了吧。与亚克耶德的谷仓地带不同，王都四周都是砂漠因为没有留下痕迹所以就没有去注意到。
已经，有一部份被无效化了，对此其中一团的战士团便动摇起来而被找出破口消灭掉了。各地也有将战力派遣过来，现阶段的战力已经来到一万五千了。
敌人的总军力是七万。现在，好像分割出好几个集团把人转移到往更後方的领地去的样子。亚克耶德的平安在库涅逃出後不久就有收到通知，在转移走的≪黑暗者≫的传令下，已经从最近的遭到毁灭的领地派出大军过去了。只是时间问题，恐怕今天内就会到达。
现在，就在绿洲的无效化，以及倾力派遣分支集团下，才勉强控制住免於遭到≪黑王≫的直接攻击而使王都沦陷这种最壊的情况发生⋯⋯
在分支集团被转移走之下，如果派遣过来的战士团没回去是无法指望会有援军的。
在眼前转移的这种情况下，不可否认应该要守护的後方人民会遭受到袭击的这样的事实，使得战士们在絶望与焦躁下开始缺乏生气了⋯⋯
「这下要是连≪黑王≫都行动起来的话⋯⋯王都、姊姊就」
决定要放弃王都的莫亚娜，就算付出巨大的牺牲都要让库涅逃走。往光辉在的地方去。
虽然库涅拒絶了，但在莫亚娜的指示下就被史巴克弄昏过去，醒来时人就在阿洛斯上面了。
很清楚自己应该要活下来。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不想离开。只是深爱着姊姊，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样一来，库涅就会有危险。
「感觉姊姊会死。她要用自己的生命让战争结束，祈求可以饶过人民的性命！」
光辉大吃一惊了。
明白了在内心里膨胀起来的焦躁感的真正原因。
和库涅相同。
趋势已经决定好了。那麽莫亚娜会如何呢。就决定了。
≪黑暗者≫并非要将所有的人类都消灭。而是作为家畜来饲养才是最终的目标。
为了给予絶望，为了击溃反抗心，是不会犹豫得将包含王都在内的十座城市都消灭的作法。但是，如果对方投降的话就没有必要特意杀掉了。
现在，如果没被杀，人类再次站起来的机会就不会消失。
以库涅为首，即便是少数只要反抗的火种能逃到远方希望便不会消失。
现在，为了不知那些生命消失，就打算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了。
几乎失去力量的自己，最能发挥出生命价值的方法。
已经足够了。不，是确信。莫亚娜，才会选择那条路。
「唉⋯⋯」
光辉吐露出呻吟声了。
是因为焦躁？还是对失去莫亚娜的恐惧？
都不是。
「光辉大人！请救救姊姊！求求你。无论如何，都拜托你！救救姊姊」
和那时候相同，恳求救助的祈求之声。
所以，感到絶望了。
因此，光辉没有选择这麽做。
「我⋯⋯」
「光辉、大人？」
如果莫亚娜献出性命的话，为了确保家畜大部分的王都民众是不会马上被夺去生命的吧。总之，与後方领地的民众相比，因为恩恵力豊富假使要战斗就要选在王都。对≪黑暗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想让人类繁殖来稳动供需。
反过来说，现在，遭受到袭击的近隣领地，以及今天内会被再次袭击的亚克耶德，是为了让女王投降而使战争结束这项消息不会传出去才去消灭掉的。
因此，现在，真的应该要去帮助的──不是王都而是位在後方的领地。
再加上，就如听到的情况所描述的那样除了≪黑王≫以外是无法转移的，转移处要是只有要用脚返回的传令员的话，现在只要将分支集团各个击破应该就可以削减战力。如此一来，至少各地的领民都会集中到一处更易於防守⋯⋯或许。
因此，应该去救的不是『重要的人』，而是『连长相都不认识的众人』
任何一方都能救到是理想。
但是，现实总是很王八蛋的。
如果只能拯救其中之一的话，天之河光辉这个人类──
「抱歉⋯⋯抱歉了，库涅。我很抱歉」
「⋯⋯」
这样就领悟了。库涅再次，认识到光辉这个人是个怎样的人。
结果，和姊姊一起。比起自己，或自己所重视的人，不是多数人就不去选择的这种人。
库涅的表情染上了絶望。
为什麽，自己所重视的人，就不能变的更自私一点。
为什麽，自己所重视的人，就要死了。
情感的颜色，从年幼的库涅的脸庞上开始褪去颜色。即使如此，就在想办法要将光辉的回答接受下来时，就浮现出样子很难看的微笑打算要去回应，但是话就是说不出来⋯⋯
看见那副模样使光辉的内心深处发出劈哩般的声音了。呼吸困难。感到头晕。胸口就快要撕裂开来。
但是，不能弃之不顾。如果只是一个人和多数人，是没办法舍弃多数人的。
想去实现的梦想。但是，拘泥於此却没有止步。因为都这麽做出决定了。
光辉，首先就要去守护亚克耶德，之後即使多一个都要去拯救後方的领地──用视线向史巴克和莉琳在传达这样的意思。
他们稍微沉思後，似乎就静静地接受下这样的结论了。因为感到羞愧，而紧咬着嘴角在表达着。
而，就在这时，看见像是嘲笑那样的光辉的决心一样的事态，远眺时发现沙尘被卷起来了。
「别、别开玩笑了，别开玩笑了好吗！是怎样啊！」
光辉不禁就吐露出咒骂。
在视线的前方，恐怕是前来追击库涅的≪黑暗者≫的集团。数量大约来到一千左右。
要消灭现在的光辉一行是很充足的数量。
「就这麽，就这麽看我不爽啊。明明都下定决心要舍弃去就那麽温柔的莫亚娜了，连那种心意都要否定啊！！开什麽玩笑啊」
彷佛是世界施以恶意来剥下獠牙一样。
光辉愤怒的呐喊，正是冲着世界，或是对命运而来的。
「被托付了。那个人的最爱。别以为能夺走这个孩子啊！！」
「光辉大人⋯⋯」
到目前为止光辉的激昂一次都没有展现出来过。
也不在意库涅她们正瞠目结舌，毫不畏惧地就像前将人庇护在身後。
不是能战斗的身体。现在还是想办法逃走吧。莉琳正要开口这麽说出来。
但是，那句话吞回去了。
看见以光辉为中心如漩涡般的光之奔流。那是，超越极限的证据。
「只有这孩子，是不会让你们夺走的」
仅有的一点点魔力。但是，暂时将魔力增强起来，还是可以用高输出的魔法连发来歼灭。如果有漏网之鱼，有莉琳她们在便能想办法。
战斗完後应该会站不住吧⋯⋯
在太过不讲理的面前，光辉并没有去思考自己往後的事。有必要的话，还是会直到话为尘埃为止都会战斗下去！将这样的战意提升起来。
然後，光辉，
「要上了──≪限界突──」
不讲理，无谋地硬干到底之後，就会扣下弄壊身体的板机⋯⋯
当咻～～～这种会使人愣住的声音响起之後，随即，就有什麽往逼近过来的大军倾注而下，目睹到忽然有如这个世界要终结一样惊人的爆炎和冲击将一切都消灭掉这种荒唐景象了。
「诶？」
限界突破的咏唱也中断下来，光辉张大着嘴巴愣住了。
就在背後库涅她们也同样都愣住时，不经意就抬头望向天空──
看见流星群了。
只不过，并不是陨石，而是飞弹。
拉出一条橘色的火线伴随着砰咻咻咻这种声音飞出去。
然後命中。
混乱、乱窜的≪黑暗者≫们都往肉块摇身一变。
「哈、哈哈哈。你果然，真是太霸道了啊」
是欢喜、是安心，以及一股有些感到怨恨的感觉涌上来，接着光辉就叫出他的名字了。
「是吧，南云？」
发出耸的声音从天而降的魔王大人──阿一，将巨大的兵器扛在肩上的同时「哼」地就让鼻子发出感到不快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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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的一声，用宛如陨石落下来的速度和冲击魔王大人从天而降了。
扛在肩膀上的阿格尼・奥尔冈因为造型很怪异显得很抢眼。
以库涅为首，莉琳和史巴克以及其他的护卫队成员都一起睁大着嘴巴。视线是产生蘑菇云的爆炸中心，和光辉，以及蛮横的化身之间忙碌地在移动着。
「南云⋯⋯」
光辉嘀咕的名字。阿一将阿格尼・奥尔冈收进宝物库的同时就走进过来，并且用快点讲这种感觉询问起来了。
「总之，会碍事的都杀了⋯⋯你认不认识他们？」
一瞥看向库涅她们在进行提问。或者也没办法否定≪黑暗者≫们是以像「喂～，我迟到了让你久等了抱～歉」一样得意忘形的感觉的跑过来的可能性，类似这种事情。
总而言之，光辉在思考。
在杀掉之前应该要先问一下吧。
「啊、啊啊。危急到说不定会死了帮了个大忙了哦。你是来，接我的吧？谢谢你，南云」
「哼？」
阿一以『搞不好是会死的』这种感觉挑起一边的眉毛在盯着光辉看。光这样似乎就看出光辉的身体很虚弱了。然後，是察觉到什麽了吗一瞬间表情就往厌恶变化过去在看着库涅她们了。
「⋯⋯唉，算了。要谢就去跟雫她们说吧。因为我是被拜托才向阿呆一样特意使用来接你的。这个世界，真是远到不行啊」
「这样啊⋯⋯果然雫她们。都来了吧？」
「过来这里的人就如你看到的那样只有我」
奇怪的表达方式虽然使光辉感受到不协调感，但现在没有去找她们。
「这样啊⋯⋯」
「来吧，快点回去了」
用真的很想快点解决麻烦事的氛围，阿一打算要转身离开。
虽然不了解阿一，即使如此察觉到光辉提过的『回去的期望』终於到来了的库涅，就用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抓住光辉的袖子。
光辉，露出能让那样的库涅感到安心的微笑後，就朝取出水晶钥匙打算要打开空间的阿一的背影，传达自己的意志了。
「抱歉，我不回去」
「⋯⋯什麽？」
阿一转过头了。然後，看见库涅抓着光辉的袖子，便显露出「这家伙的勇者病又发作了啊」地被吓了一跳的表情。
「好麻烦。这时候就叫个人过来说服──」
「我不管被谁说，都已经做好决定了。假如，即便被说这是可以回去的最後机会也一样，我就是不回去。雫她们的感受、家人的感受，我都很清楚，但是⋯⋯抱歉」
「你⋯⋯」
刚才的状况，虽然还很年幼却让人有种很有气质感的年幼女孩，以及感觉是她的护卫的强壮的男人们。全部加总起来，很容易就能想像的出来光辉是卷入棘手的纷争里面了。
另外，「我会拯救一切的！」，或者只是因为英雄的愿望才慷慨激昂起来的话，就会「我懂了」并且揍到让他昏过去在把人给拖走，但⋯⋯
阿一，并没有立刻决定要这麽做。
因为，光辉的眼神很坚定。
轻挑也好、动摇也好，看不出是离梦想很远的眼神。是脚踏实地，有了愿意接受发生的结果的觉悟眼神。是不断，在挣扎的人才会有的东西。
到底，发生什麽事了。就连被召唤到托达斯时的『轻率』，决战之後的『不稳定』都看不到了。
「我，杀了很多。他们都有自我，为了生存所必要，所以我才会战斗⋯⋯但是，我是抛弃不了城市里的人们才战斗的。斩杀了数千条的生命」
「⋯⋯」
重新，看着光辉。那副虚弱的模样，满身创痍更胜於任何的雄辩，能让人想像的到光辉经历过有多可怕的修罗场。
「有好几次以为死定了。战斗时，也看见类似走马灯的东西。因此──才找出答案的」
「答案？」
阿一在听自己的话语，使得惊讶中带有些许喜悦感的光辉点头了。
「我不会停下我的梦想。我想要拯救一切。但是如果做不出选择的话──我，比起『重要的一个人』更会去选择『大多数』。因为选择了，即使如此就一直朝向梦想努力去挣扎」
「⋯⋯你是白痴啊。打算痛苦到死吗？你一定事抖Ｍ吧」
「哈哈，确实是很白痴吧。但是我否认我是抖Ｍ」
正因为决定出很艰难的生存方式，使阿一投以像是在看真正的白痴的目光了。
而，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在看着光辉和阿一互动的库涅，舍弃平时的傍若无人，投以只是一名年幼女孩的话语了。
「那、那个，南云大人？拜托你，能够救救我姊姊吗！拜托你了」
「啊？你姊姊？」
库涅对没有被无视吐露出感到放心的气息後，传达了大致的情况和光辉的选择了。
「光辉大人，还没有放弃。打算去拯救在後方的领民，之後才会去救姊姊」
刚才没有注意到。对光辉要舍弃姊姊时的絶望。
确实，作为现实问题光辉会赶不上。因此，肯定才会做出舍弃这个结论。但是，回想起好几次如吐血般反覆在「道歉」的同时，还紧紧地将拳头握的紧紧的，就明白他也在寻求可以早一刻去到莫亚娜那边。
然而，刚才的现实问题出现曙光了。是光辉的羁绊所带来的希望。
刚才的蹂躏。一瞬间歼灭一千的≪黑暗者≫的实力。如果有那各地话，说不定还能救到姊姊。
库涅恳求着。希望能去救救姊姊，以及对於不能选择去救莫亚娜而对自己感到懊悔和挥下决心之刃在自伤自己内心的光辉。
「为了实现光辉大人的梦想，请帮帮我们。南云大人，您是光辉大人的朋友吧？拜托你──」
「我讲句难听一点的话吧。我们才不是朋友」
「诶？」
库涅愣住了。看来没搞清楚，会这样穿越世界前来迎接，立即排除掉迫近而来的危险。似乎是认识的人，光辉会没有掩盖住心事还将它吐露出来，以为一定是很熟的的人⋯⋯
将在动摇的库涅晾着不管，阿一的视线往光辉看去。不带有感情，无机质的眼神。不禁就使光辉屏息了。
「和叫那个『姊姊』的人很亲密吗？」
「⋯⋯是我的恩人。来到这个世界，对迷惘的我很温柔。不知道为什麽有好几次忍不住就对她迁怒了，但却是会去肯定在迷惘中的我。⋯⋯和她有约定，总有一天要谈更深入的事」
「你舍弃她了吗？」
「⋯⋯啊啊，是啊。就连现在，这个瞬间也一样，她打算以自己的生命做交换要让战争结束。但与此同时，许多的领民在现在这个瞬间也面临了死亡。所以，我──」
「比起『重要的一个人』，更会去选择『连长相都不认识多数』是吗」
光辉再次紧握起拳头，然後紧紧咬着的嘴唇就滴下了血。从眼看就快要流出眼泪来的眼睛里，或许流下来的会使血泪也不一定。
看着那样的光辉，阿一静静地寻问了起来。
「你不来拜托我吗？」
「拜托你就会采取行动吗？我没有可以支付的对价！？如果能拯救莫亚娜我什麽都愿意！当你的奴隷也可以！只是，那样子你是不会行动的吧！？」
「⋯⋯」
阿一，目不转睛在看着光辉。然後，什麽话都没说，不，是露出感到有点厌恶的表情出来之後，就慢慢地往虚空在说起话来。
『都听到了吧？陷入有点麻烦的状况里了⋯⋯啊啊，嗯，嘛，你们不要这麽说。那样子是必然的──什麽？希望由我来决定？为什麽⋯⋯别讲的这麽难听啊。现在的天之河该怎麽办⋯⋯』
库涅面对突然就朝虚空在交谈起来的阿一感到哑然，但光辉察觉到那是在和雫她们交谈，而眨起了眼睛。
确实，是有听说有开发出能与异世界沟通的智慧型手机这件事，不过，单单用念话是听不到这样的对话的。
於是，没错，才会有刚才那种奇怪的交谈方式。
或许，雫她们来到这个世界了。而且，为了以防会有类似埃希德的存在，才会尽可能潜伏在不会被注意到的地方吧，这是光辉的推测。
事实上，那个推测很准确。为了慎重起见，只有神域成员中的雫、香织、月、希雅、缇奥、龙太郎和铃而已，不过，他们已经都来到这个世界了。现在，在阿一出来查探情况期间，就用隐蔽状态隐藏在南方的山里面。
再者，非常善於侦察的某位深渊卿，自从阿一来到这边的世界後就在不该嘀咕「啊⋯斥候员⋯⋯」的时间点上说了不该说的话。
厌恶的表情，这次连隐藏都省下来直接就投向光辉的阿一，在犹豫了一下後就询问了。
「天之河。虽然应该要去确认的事项还很多，但这种时候，那些就先摆一旁。所以，就让我先问你──那选择，对你来说是『正确的』吗？」
啊啊，光辉心里想。要说是意外真的就是意外。要说不是也可以说不是。光是意识这点，那就是挑执着这部分的砸了。即使自己的脖子被正确地掐住也不会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要在这里被问那个──说真的，自己到最後，都必须深切地去面对这个很不讲理的男人。
光辉，随着有点愉快的心情回答了。
「那种事情，不重要」
「哈」
是附身上光辉的情绪了吧。阿一听到那样的回答愉快地发出笑声了。好像都听见「很好」这样的声音了。
阿一一度摇了摇头後，就取出罗针盘。然後，一边在确认什麽一边再次背对光辉了。
「南云？」
「是最初也是最後。後顾之忧你不用去管」
「っ，你⋯⋯」
察觉到那句话的意思，使光辉扭曲了表情。
阿一面向的方向是後方地带。那就表示，他接下了被袭击的众多领地。光辉，一定就能去帮助，是最初也是最後的那个『重要的人』
「这是给你的饯别。都做到这种程度敢失败的话就宰了你」
「相当不讲理啊」
在微微地笑着的光辉的四周，出现了拥有老鹰的上半身和翅膀，与狮子的身躯──十架狮鹫了。是到为王都为止可以当成脚力来使用的意思吧。（注：グリフォン/狮鹫。上面的小字是グリムリーパー/Grim Reaper，死神的意思。这两个字凑在一起是玩谐音梗）
就连库涅她们的份都特意准备好，感觉十分贴心。看来自己在过着杀伐的日常期间，南云也顺应和平在努力着啊，更使得笑意更深了。
光辉，现在能够用爽朗的表情向阿一攀谈了。
「呐，南云。其实在我奄奄一息时，就有想到如果能活下来就有话絶对要跟你说」
「啊？」
用罗针盘确认好战域之後，阿一就抬起脸来回头了。
光辉就这麽背对过去，稍微在仰望天空，
「我，果然非常讨厌你」
能做到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没有迷惘，在自己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十分令人羡慕。非常令人憧憬。自己絶对没有办法去模仿的生存方式，有如会烧灼眼睛般的耀眼。
话语中就包含了那样的感情。
听见那句话的阿一，咋舌了。把脸转回去凝视着遥远的後方领地的同时，
「真巧啊。老实说，我刚才也这麽认为」
光辉，一瞬间睁圆着眼睛了。
然後，
「这、这样啊。讨厌我啊！啊哈哈哈哈」
和人接触时最为冷淡的就是『漠不关心』了。
光辉难以忍受，用忍耐不下去的样子，就像晴朗的天空一样直率地大笑起来了。
如果是一般情况会在险恶的气氛中相互用话语来应酬。但是，不知为何却有种淡然的感觉。
库涅她们，就只是用现在是什麽情况的模样交互在看着光辉和阿一。
在催促那样的库涅她们，光辉就骑上机械装置的狮鹫。库涅她们，则是面对看都没看过的幻兽以战战兢兢的模样上到背部来。
库涅往前一抱的是，不知为何一个人很高兴就跑上来骑乘的莉琳的背部，光辉没有回头过去就对坐姿进行纠正了。这时候，在严肃的表情和氛围下，仰望般去看光辉的表情的库涅屏息了。
光辉做了一个深呼吸後，就带着众多的感情，
「後面就拜托你了──魔王」
阿一在打开传送门的同时，仍旧都没有回头，
「只要往前看就好──勇者」
用与直到刚才为止有所不同的声音那麽说──
勇者往天空，魔王则是往传送门的深处消失了。
勇者和魔王。
二人的想法无法相容，前进的道路也是条平行线。彼此会背对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平行的道路也会到达相同的地方，背对背的同时也不需去在意背後能够排除万难，说不定有时候是有可能的。


◎055　光辉编　魔王军来了！
「⋯⋯干嘛啊，你们」
和光辉分别後就转移来到月她们在待命的山里面而在等待阿一的是，很高兴似的，或者笑开怀的表情。
「哎呀，哪有啊？那个南云居然对光辉这麽好啊，相当有心不是吗？」
来到这个世界的成员中，笑的最开心的就属龙太郎，还十分亲昵地靠近过来朝阿一勾肩搭背起来。
咚啪
因为是非杀伤性所以不用担心！像是在这麽说一样，毫不犹豫就给予神速的拔枪一击，很精妙，就直击了龙太郎的额头，他则很有艺术性地做了一个後空翻还以晕过去的方式成功土下座了。
「谷口，抱歉啊。你的男朋友才第一天到异世界就沉默了」
「吚，龙～～～君っ！振作一点！」
回过神来的铃惊慌失措地就跑去照顾龙太郎。
「虽然我没有心情像龙太郎那样在打闹⋯⋯但是，老实说很感到意外，好开心」
「就是说啊，小雫！」
雫，就如话语所显示的那样开心地在微笑着。就连香织也一样。
去接被召唤到异世界来的光辉。光是如此就肩负着相当大的负担了。
用罗针盘去寻找时显示出距离非常远，老实说，如果魔力的节约──打开从地球通往托达斯的传送门的新技术──将电力转换成魔力的话，才能不会马上就迎来魔力不足的问题吧。
而且，非常不愿意顺应光辉的愿望而介入到这个世界的纷争。再怎麽说阿一很疼自己的亲人，例如说如果雫她们不愿将领民们放着不管要参战的话，也就能预料阿一会动起来去帮忙了。
正因为是那样的阿一，雫她们才没有轻易地就去拜托。
正因如此，就认为阿一，就算要把光辉弄昏过去也会强行把人给带回来。舍弃光辉这个选项，会使雫她们烦恼不已才没有这麽做。如果是为了让雫她们的内心能得到安宁，就会为了光辉的愿望而将芥蒂都舍弃掉。
然而，得到的结果就如过程所显示的那样。
阿一，就对知道理由的雫和香织，摆出一张臭脸适切地回答起来。
「只是心血来潮罢了」
「⋯⋯嗯。应该说，阿一得到了与自己所想正好相反的答案而对光辉走到什麽样的地方有点感兴趣了」
「月！？」
在正妻力面前没有不可能的事。月大人出色地在翻译老公的内心话。
「还有～，漠不关心这点不管如何我不认为会弃之不顾，但是用看他不爽这种理由弃之不顾的话也会觉得自己的肚量太小了。阿一先生，很会去拘泥一些奇怪的地方呢」
「希雅⋯⋯」
「放着讨厌的对方不管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嘛，就该这样。和那种对向来往，是会厨二──」
咚趴
缇奥很有艺术地後空翻後就完成昏厥版的土下座了。然而却都没有人赶到她那边去。
阿一为了改变气氛咳嗽了一声之後，就慢步走向龙太郎一脚踢了过去。
「喂，昏过去做什麽。快给我起来啊你这个肌肉大块头」
「等等，会昏过去是南云同学你的错吧！？　再怎麽说都太过不讲理了哦」
铃为了守护男朋友在内侧张开具有治癒效果的结界了。
没多久龙太郎便醒过来。同时，朝缇奥的屁股开二枪透过快感来让她醒过来。
「哎呀，好久没中枪过了」
「橡胶弹的程度，目视避不开来可担任不了前卫的吧？」（注：原文スタン弹，这是达姆弹的一种。而达姆弹有分很多种一般大多数人的认知都是散弹枪用的散弹或是打下去会开花的那种，而达姆弹有分子弹型、榴弹型。功能别有分杀伤性、非杀伤性，这里是属於非伤杀性的橡胶弹，另外非杀伤性的弹药还有漆弹、催泪弹）
面对大感吃不消站起来的龙太郎，希雅提出严厉的指摘了。
龙太郎心想。
说起来，能在目视到子弹的情况下避开来的你才比较奇怪。很想和连电磁炮都能平然地避开来的外挂兔一组。
「好了，没太多时间了。我可以来说明一下情况吧？」
阿一改变语气这麽说之後，所有人就收紧表情在看着阿一了。
就这样在阿一的说明下，以现在进行式遭受到大规模袭击的城市有六处，并且另外一处也即将遭受到袭击。
「敌人的情报很少。姑且，用侦察机所看到的感觉，他们是有思考力、统制、会合作。身上覆盖着一层莫名的黑雾，那好像一定程度可以做为武器使用。防御力就放心吧是火箭筒级别的」
原来如此，所有人都点了点头，然後也传达至少遭受袭击的六个地方各有五千到七千的大军延伸开来。第七处──亚克耶德，被派往已经被毁灭掉的城市的大军正在逼近中，途中经过增援数量已经来到一万五千左右了。
阿一，做出龙太郎和铃一组前有一座城市，其他人则一个人负责一座城市的指示了。
「我们是二个人啊？那是在说，和南云你们相比我们的战力比较低罗」
面对有点感到不满在寻问龙太郎，阿一就对遭到袭击的地方能否赶得上，以及以备意料之外的事态告诉他们二人一组会比较好。加上，
「没有比才刚名正言顺成为男女朋友的他们，在战场上拆开来还更鬼畜了」
「南云啊」
「啊哈哈。谢谢你，南云同学」
二人都很想大大地去否定『不鬼畜』的部分，但因为是难得的关心所以就坦率地道谢了。
阿一，「打远藤给忘了可就失败了吧。为了以防万一就在王都的大军的正中央把人给放出去⋯⋯」这样的嘀咕就忽略了。
俐落地说明到这里，阿一便说出在最後传达应该要传达的事情。
「那麽，我想你们都听说了，对手是有自我的。详细情况虽然不清楚，但会袭击人类、吃人这件事对这那些家伙来说似乎是有意义的」
所有人，特别是龙太郎和铃、雫、香织等人都露出险峻的表情。
「要回头就趁现在。另外，就算不分工由我一个人来也没关系。会犹豫的话就在这里待着吧」
立刻回答的是月和希雅，以及缇奥。稍微沉思一下之後，雫和香织都浮现出毅然的眼神。
龙太郎，则露出为难般的表情开口了。
「那个光辉啊，做好觉悟了吧？那麽，身为好友的我可就不能不行动起来了吧。我也在思考，自己今後要走的路」
「我也是。那种觉悟⋯⋯在与恵里战斗前就做好了」
往龙太郎依偎过去的同时，铃就用相当成熟的表情这麽说起来。
看见这样的二人，做下已经没问题了的结论的阿一，摇身一变，在露出无畏的笑容後就使用水晶钥匙陆续打开传送门了。
「OK。虽然是这麽说，并不需要特别再交代了吧。不用手下留情，就各自去负责，各自的区域。各个战场都有预先升起奥尔尼斯。结束後就连络一声──那麽，上吧」（注：奥尔尼斯上面的小字是侦察机）
配合阿一的信号，在场的所有人就跳入传送门了。
这天。在辛克雷亚王国的许多後方领地内，领民们都目击到能够流传到後世可当成是传说的奇蹟了。
──最南端的领地　拉斯维德（注：下面的某ＸＸ是NTEA某飞行员的恋歌这部小说的标题）
某战士Ａ的独白
「那一天，城墙的一部分终於崩塌了，那些家伙如雪崩般进到里面，就在以为一切都要完蛋的时候，突然，空中就覆盖起一层云。突然就变暗下来惊讶地抬头一看时──那个人，女神大人就在那里。好美啊。不认为是会这个世上会有的美貌。明明敌人就在眼前，我却一直在仰望」
某战士Ｂ的独白
「那一位，背负着三道在发出闪耀的轮环。那已经是神圣⋯⋯⋯但是真的令人惊讶的是，不是那个人的美貌，或是神圣感，而是从雷云中呼唤出来类似巨大的雷之蛇的东西。⋯⋯不认为会是这个世上会有的景象啊」
某战士Ｃ的独白
「倾注而下的光芒也好、雷之大蛇也好，眨眼间就杀光那些家伙了。不，那真的可以说是杀吗？就我所见，那是自杀。那些家伙们，是照自己的意思跳进去的，看起来是那种感觉。虽然同伴的各位都在称赞那个人，不，我也很感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都还会颤抖。我不认为，是在战斗吧。我，很害怕那个人啊」
某战士Ｄ的惊愕
「诶？她的真实身分？ 应该知道那种──什麽？她会不会是弗尔提娜大人派来的使徒大人？你，是天才吗！？」
某战士Ｅ的误解
「有没有听到传闻？怎样的传闻啊。诶？当时的救世主大人，其实是弗尔提娜大人！？　⋯⋯就说啊，弗尔提娜大人才会有那种身影的吧。唔，很想说声感谢啊！我啊，怎麽哭了！」
某战士们的结论
「弗尔提娜大人，是一位金发红眼又有的很神圣的容貌的女性，能自由地在空中飞翔，背负着三层光轮，能操控天候，能使用巨大的雷蛇的样子」
某画家的工作
「要将弗尔提娜大人的模样流传给後世！」
过往的吸血姫
「⋯⋯我，才不是弗尔提娜」
某自然的化身大人
「⋯⋯门、门槛好高」
──交易中心　维亚拉迪拉
情报杂志中的一部分的摘要
由於巨人种的攻击，使得维亚拉迪拉的城墙不到一小时就被破壊掉了。
那些家伙，彷佛就像要将絶望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样没有马上进攻过来，我们维亚拉迪拉的人民都感到惊慌失措，或许都清楚看见絶望坐落下来的来的身影了。
结果，我们的性命被拯救了。
就在巨人种往前跨出一步要更进一步给予絶望的瞬间，就响起「欧呀呀呀呀呀」这种呐喊声，随即，那个巨人种的庞大身躯就呈现水平被轰散了。
任谁都处在呆然之中，面对降落城墙上的存在，该怎麽去看待呢。
确实不是人类。因为，她的头上有很出色的兔耳。屁股上去一点的地方，也有尾巴。不是穿戴上去的东西，很明显会摇来摇去做不规则的摆动。
那名异形之人，以常识来判断应该是≪黑暗者≫吧。
但是，请让笔者，在这里写下正确的事实。
正因那名异形的她，才使这座维亚拉迪拉被拯救了。挥舞着的巨大铁鎚，将好几千的≪黑暗者≫，不论是巨人种或是跟巨人种无关的人都被消灭了。
维亚拉迪拉，有很长一段时间会去谈论她吧。
那位，穿着很单薄，有着兔耳，身材很曼妙的她！
说点题外话，好像有一部分的商会已经顺势推出能穿戴的兔耳和兔尾的商品。虽然真的乱来，但笔者切实盼望这个事业能成功。
美丽的维亚拉迪拉的女子，带着兔耳和兔尾在街上行走。
感觉是非常美好的景象。
──沿着海岸线的领地　巴拉布雷诺
领主的回忆。
不敢置信。
没想到，位在後方的这块领地，在一瞬间就被大军包围，遭到进攻了。
到底，派遣战士团过来会赶不上。岂止如此，当这座巴拉布雷诺遭到毁灭的事，就不知道王都会不会注意到。
我认为都完了。
反正，已经陷入到有没有城墙都不具意义的事态之中了。因为那些家伙之中也有会飞行的≪黑暗者≫。
要是被从上空狙击，在没有优秀的恩惠术士在场的情况下，是对抗不了的。
不敢相信。在我这一代，这块深爱的领地就要毁灭了。
不敢置信。就在以为是最後一次从房间内的窗户在眺望大海时，就出现怪兽了。
无法置信。已经步入老年的这把年纪居然会漏尿了。
不敢相信，飞行型态的≪黑暗者≫，遭到比牠还要大上好几倍的黑色怪兽所吐出来类似光线般的东西，将整支大军都都消灭了。
不敢置信。用在脑海里回荡起来的声音『⋯⋯为何，主人要将妾身扔到大海来呐⋯⋯那样不就跟GO◯IRA一样了喏』等，由怪兽所说出来的话语。
无法置信。当心底，这家伙絶对比≪黑王≫还要强！这样在吐槽时老夫的耳朵，『但、但是，额头和屁股都被枪击，最後还被扔到大海来⋯⋯哈啊哈啊。难道，努力过之後就能更加倍奖励了！？嗯嗯』就听见相当恶心巴啦的声音和粗暴的喘息了！
⋯⋯老夫，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後，就打算要退休呐⋯⋯
（注：这里部分是玩２个梗，一个是哥吉拉，另一个就是最後一句插旗的梗）
──第二物资集散领地　利兹加尔
来自被俘虏的≪黑暗者≫的证词
什麽？终於要处刑了吗？什麽？不是？要我谈谈那一天的事？
呼嗯，你们人类也看见了吧。而且──
啧。我懂了。我说就是了，我说。已经⋯⋯无所谓了。也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和那样⋯⋯那样的怪物般的对手战斗过之後。
っ，呼呼呼。啊、啊啊，没事。一回想起来，脑子就变的很奇怪。
那是，那是对了，是银色的什麽。外观好像是人类的女性，但是⋯⋯絶对不是人类。不是我们之中的某个种族。裹上银色的光芒，它能将任何一切都吞没⋯⋯
っ。也有想办法要钻空门深入过去做接近战的家伙。但是，那是不可能的。速度不是非常快。是更加，超乎我们常识之外的什麽。注意到时，不论哪个都变成二半了。
然而，什麽是最可怕的，是什麽犹豫都没有便消失、一斩⋯⋯但是，一直都会呼吁要人投降。（注：あれ，这里是指香织。但这个黑暗者没有把她当成同类或人类，所以名词上就使用「那个」来解释）
不知不觉就明白了。那个不是战士。只是，在必要的驱使下出现在战场而已。
哈哈，明白了吧人类。
那个，有必要的话是能让我们毁灭的。虽然并不是战士，但会担心我们在战斗，我们是如此觉得的。
而且，我看到了哦。
人类，你们也一样吧？应该被我们杀了的战士和其他家伙──都复活了！我可是记得的哦！我所杀掉的战士，可是自称是小队长的男人！应该从正面把他的头给轰飞了才对！但是，但是在那个像是银色的光波延伸开来的之後，就像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啊啊，可恶。到底是怎麽搞的，我们是在和什麽战斗啊！
什麽⋯⋯把什麽给当成敌人了⋯⋯
──西北方的中继领地　安德雷尔
退役的老战士的手记
超过五千的≪黑暗者≫的进攻。那种情况，在侬漫长的人生中也没见过几次。
何况，连预兆都没有就出现在後方领地⋯⋯
在王都的陛下，是否安然无事呢。担心的同时，侬如果要死在这种地方的话，便不顾周遭的制止便来到城墙外面了。
以前的装备感觉非常沉重。但是，心情却很平静。
反正，在死前即使只有一只也要带牠上路，侬是这麽认为的。
她出现了。
将黑色艳丽的头发绑成一条，全身上下有如绷紧的线一样的氛围的女人。相当年轻。
是什麽时候来到旁边的虽然涌现出这样的疑问，但暂且，认为她一定事拥有和侬同样的气慨才出来的，然而侬却不能放着她不管便说要她回去。
但是，她莞尔的一笑之後，一句，「能赶上真是太好了」地说出来之後，便信步往迫近而来的大军前方走了过去。
侬稍微吃惊了，但是呐不能放着她不管，便追上去要打算将人带回来。
就在这时後呐。自然地沉下腰来的她，就按住一把细长的剑，没有拔出剑来就这麽摆出架式。
那是什麽呐。是不知道剑怎麽拔出来吗。果然，像侬一样有死的觉悟，但是却只能拿出气概来而已吗，对她半分感到钦佩，半分对让年轻的女子做出那样的决断感到很羞愧，侬对於该怎麽做感到犹豫了。
敌人的先遣部队已经迫在眉睫，现在没办法将她扔回到城市里面了。
哎呀真服了她，虽然旅途上有个办是不错，但同时感到很悲伤，使侬拔出剑来了。
没错，只能这麽做了呐。是不是正确，已经，不重要了吧。
但是没有办法不是吗？但是，突然就出现嘶啪的声音。就这麽横一直线，嘶～～～啪的一声。
几百名≪黑暗者≫，上半身和下半身就哭着分家了哦。
搞不懂。难道，侬还在家里睡觉？这是梦？都擦过好几次眼睛了呐。
看见她，「⋯⋯这样就斩断了呢。虽然还在练习中，但是没办法」总觉得她在嘀咕着。
但是呐，侬，连问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眨眼间，她和侬的後面就有几百，不，大概在注意到她「千刃？黑刀」地在嘀咕时，感觉有千把，大概那麽多惊人数量的黑剑就整齐地排列好了呐。
好壮观。
注意到时，一千把剑是何时出现的呐。然後，相当多的家伙就被斩了。
好厉害啊～在发楞时，不知不觉就感到很哀戚因为那些家伙都被杀了，而且她也消失了。
侬，很自然就回家了。
虽然好像有领主的使者前来「报告一下发生什麽了吗～」，但是侬不知道。侬，已经睡着了。（注：这一段是逃避现实的语感）
──栽培果树的最大领地　艾拉赫
某自警团团长修改之前的报告书・摘录
从西方栽培地带出现的≪黑暗者≫的大军，在太阳完全倾斜之前就破壊掉一部分的城墙了。
自警团的团员都很奋战。随着死伤者越来越多，在这个时间点上战力已经减半了。
将城墙倒塌下来的四周的房屋都放倒，立刻当成路障来使用。
进攻过来的许多≪黑暗者≫──甲殻种的防御力很高，在自警团的团员的攻击下拖住脚步就已经是极限了。同样进攻进来的多足种速度很快步伐又复杂，使团员们很难以去应付。
在这个时间点上避难还尚未完成。
超过自警团的团员所能应付的能量，虽然甲殻种和多足种被认为会绕到後面去，但不论是我们或对≪黑暗者≫来说都免於陷入到不可预期的事态中。
突然，闪耀的半球状的膜就从城市的中心扩展开来，将≪黑暗者≫都推出城墙外面。
我为了掌握事态从崩毁的地方到外面去侦查。
有个幼小的女孩在「大家！上吧──！」地在呐喊了。
随即，很惊人的数量，而且一只只超大的虫子就杂乱地出现了。要去问是从哪里出来的也很困南。因为，在女孩的四周满满的都是。只能这麽形容了。
外观给人与甲殻种或多足种不会差太多的感觉，但是，相较之下牠就像是凶恶好几倍一样的怪物大游行！嘻哈─！世界都成了世纪末了！（注：最後二句，是北斗神拳的梗）
加入自警团都二十年了。当团长已经十年。今年虽然四十七歳了，但没见过这样的地狱。好恐怖啊，已经都说不出话来了
总觉得有一部分，悄悄地在吃那些家伙。≪黑暗者≫被捕食还是第一次见到。会精神创伤的哦。即使到现在做梦都会梦见。老实说，不论哪一方歼灭哪一方只觉得都会是人类的仇敌吧⋯⋯
「唔、喂！不准吃！请吐出来！呸！」，因为是青着脸的女孩说出来的，该不会是那孩子在下达命令吧。光这样就得救了。用笑脸在命令进行捕食的娇小女孩⋯⋯我今後，会变得不敢正面去看女儿的脸了吧。（注：前後句怪怪的是作者这麽写的）
某种意义上，没有想到，会在没有收到主人的命令下怪物就开起捕食趴的状况了。
即便如此，光膜很厉害啊。任何东西都通过不了。
哪怕，突然，就在战场的正中央出现了一名上半身赤裸的青年，突然就将怪物所撕碎的那些家伙扔出去，痛揍後消灭掉，以不留原形的感觉在将那些家伙打的西哩哗啦，光膜都还是完美地在运作哦。
⋯⋯从我眼前飞过去的家伙，像是看见不可思议的东西了！用这样的感觉睁着空虚的眼睛虽然会造成心理创伤，但我想光膜大人会做好工作的。
虽然娇小的女孩在催促那些家伙投降，但老实说，我认为那些家伙没那个美国时间。
自从和未知遭遇开始就在想该怎麽逃走吧。
虽然很不情愿，但那些家伙的心情我能了解。絶对说不出来，但心里面正一边哭一边在「够了停下来吧！」地呐喊着。
没想到在我的人生中，虽说是在心里，会有替≪黑暗者≫祈祷的日子⋯⋯人生就是会发生什麽不知道的事。
到了尾声，女孩注意到我而四目相对了。感觉有着一副可爱的容貌，但是在战场的惨烈映入视野下，老实说，好恐怖。都没了活着的感觉。
即便如此我还是自警团的团长。你们是什麽人，是必须要去询问的。
领主大人，请夸奖我。我都挤出勇气了，请给在这个职务上尽责的我满满的奖励！还有，请涨我的薪水！
唉，我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份报告书写不出他们的真实身分。
没办法啊。人类是有极限的。
但是，怪物从眼前飞过来时是会吓一大跳的吧？
他，大概因为有着不可能是生物才会有的绿色皮肤，更是超过二米高的巨汉，全身覆满像是凶器一样的肌肉，长着獠牙，有一双红色的兽眼，在呼～地激烈吐气的同时，还会张开嘴大笑哦。
笑容是社交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也张嘴大笑了。
之後的记忆就没了。心啊，已经来到极限了。那麽恐怖的脸，如果透过光膜去近看的话，那可是会昏倒的。
所以，对他们的事才会完全都不知道！
以上！
──距离王都最近的集散领地　亚克耶德
根据当时的情况
「洛斯柯大人！大军从北方过来了！」
「⋯⋯果然啊」
在感到震惊的同时，意料之内的事态就传进耳里，我很清楚自己的眉头皱起来了。
让陛下知道窘境的消息而急忙离开是在三天前，通称『第三集散领地』的北方领地──拉迪奇已经被袭击了。
不像亚克耶德一样，在没有受『他』这种幸运的眷顾下拉迪奇估计是不可能得救的，因此，那边搞定之後那些家伙会去哪里呢，思考一下马上就会知道了。
本该从往王都出发去救援的战士团，不知道变得怎麽样了。
只是，如果遭遇上了的话，多少那些家伙的战力也会减弱掉一些吧。他已经离开了，但陛下如果有留下二千名的战士的话，或是⋯⋯
「那麽数量呢？」
「根据派驻在四周的斥候的说法⋯⋯超过一万」
「っ。这样啊⋯⋯奥尔雷吉君。你们要撤走吗？」
面对我的质问，被赋予管理二千人部队的连队长──史迪尔＝奥尔雷吉君表情变的很严肃。
「城墙的强化已经结束了。如果大军的编成和上次的袭击相同的话，总使战力有五倍的差距也很难力挽狂澜吧。但是⋯⋯」
我察觉到他露出像是咬碎苦虫的表情了。如果确定是真的的话，敌方就不只会有飞行种，更还有巨人种攻过来。
城墙变的很坚固了。地下保管库也万全，要是再来第二次避难也会很顺利吧。只是，到底不能指望会有援军。正音陷入王都危及，所以现在，陛下和他才会都不在。
「看来，不管命运如何似乎这里都会毁灭⋯⋯」
不由得就抱怨起来了，幸好奥尔雷吉君没有听见。
我马上就做出要领民去避难的指示，至少能抹去他们的不安也应该赠以已经做好准备的话语。
我和妻子西菈，说不定都抱持着想要再次见到可爱的儿子的希望而相互给予对方苦笑。即使在这种况状下，还能这样笑出来，感觉真不愧是我的妻子。
来到外面时，就看见排队要进到地下保管库的民众了。在上次的战斗中已将地下保管库的四周都清空了，所以过程很顺利。
忽然，我的耳朵就传来，孩子们的感觉对这种状况很明了的声音了。
「放心！因为仆们有勇者大人在！」
「但是，勇者大人去某个地方了吧？」
「虽然是这样⋯⋯但是，絶对没事的哦！肯定会被勇者大人救助的哦！」
即使人不在这里，他好像都能带来希望。
一想到就算失去意识，在指示要守护我们这样的想法下在持续战斗的他，我的眼眶就变热了。感到很对不起，很懊悔。他赌上性命保护下来的人们，我没办法保护好。
总有一天，他回来时，看见遭到灭亡的这个地方会怎麽想呢。光是去想像，我的心就快要崩溃了。
「洛斯柯大人，民众的避难要加快。敌人的行动比想像中还要快」
「唔，这样啊。我明白了」
看样子敌人的行军速度似乎超乎预料。或者说，亚克耶德没有沦陷也有传达给≪黑王≫知道了吗？
从远处，感受到那些家伙所传来像是战意一样的感觉同时，我们要做应该去做的事。
领民的避难完成了。战士们的配置也结束了。应该要做的事──都完成了。
远方响起如同地鸣般的声音，或者说响起了什麽东西爆炸开来的声音。哈哈，好像在证明那些家伙的战意。
已经，到了随时都能目视到的距离，那些家伙会出现都不奇怪的时候了。
⋯⋯
⋯⋯
⋯⋯
慢到使人感到意外啊⋯⋯
虽然响起爆炸声⋯⋯
⋯⋯
⋯⋯
⋯⋯
真的太慢了吧！光在这里等待的时候也意外地使人感到痛苦的哦！
难不成，会是迷路了？反正那些家伙到达时，就去「喂～傻子！不会是在广阔的草原上迷路了吧～」大大地去做找死的挑衅行为⋯⋯
难道说⋯⋯是被从王都来的战士团给拖住脚步了？不，怎麽可能有这种蠢事。要是这样的话应该会来到亚克耶德才对。在什麽都没有平原上正命冲突，只是自杀行为而已。
还是说，有能从正面击溃一万以上的大军的战力呢？不，阿洛斯不足很明确。那种人数的步兵战士团，在这种时间点不可能介入的进来的。再怎麽说，没有派传令来亚克耶德就很奇怪了。
⋯⋯喔呀？爆炸声停止了？
是发生什麽了吗⋯⋯，马的，情报不足啊！
而，就在这时，像是很了解我那焦燥的心情一样，我看见担任斥候的战士从北侧的丘陵拚命在往这里跑过来了。
就在他马上要来到十，他用彷佛看见这个世界已经完了的表情，结结巴巴地在做报告了。
「有、有恶魔！是怪物！那不是人类！」
唔、嗯。的确≪黑暗者≫不是人类。
察觉没有将意思清楚地表达给我们知道的斥候的战士，稍微做个深呼吸冷静下来後就说出令人震惊的报告了。
你说什麽，外表是人类青年，但单单一个人就横扫了整支大军？几条红色的闪光就蹂躏了整个战场，一次次将那些家伙给炸开？无数的巨大动物突然出现之後，身体的一部分就会变成放出闪光，或是从圆筒一样的东西放出来之後，下个瞬间，爆炎就蔓延开来将那些家伙都化为灰烬了？血肉之雨？
⋯⋯奥尔雷吉君。你，会不会是找错人了？还是，稍微让他工作过度了呢？
诶？没有说谎？请我要相信？
蹂躏的同时在做投降的劝告，无视逃走的家伙都逃了好几公里之外却还能用发射闪光去追杀？那麽⋯⋯你是用肉眼从丘陵背阴处在离了相当远的距离所看见的？
有那麽恐怖啊。
啊，我懂了，你，就别哭了。光是听就能品味到你所感受到的恐怖了。
嗯～，可是，和那些家伙敌对这种情况，是我们的友军⋯⋯可以这麽认为吧。
好，奥尔雷吉君。我们去确认一下吧！
奥尔雷吉君虽然来制止了，但假设那名青年已将大军给击退了的话身为领主就必须要去致谢。而且，拥有那种力量⋯⋯说不定是他的同伴。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要给予最大的敬意。
我不顾反对，就在奥尔雷吉君他们这群战士团的护卫下前往现场了。
就结论而言。是地狱啊。
无数的陨石坑，席卷整遍大地。那些家伙的屍体都没有留下原形。肉片散落开来。到处都燃起火焰将世界染成了红莲。许多怪物在战场上跋扈着，还弥漫出不详的气氛。
而且，是怎麽弄出来的呢在堆积如山的≪黑暗者≫们的屍体上，伫立着一名在睥睨一切的青年。他让红色的电光从身上进出来的同时，还将某种威风凛凛的物体给扛在肩上。
啊啊，确实，就承认吧。如果有名为地狱的地方的话，肯定会有这番景象没错。
面对愣住不动我们，青年回首了。
在看见那双眼睛的瞬间，我注意到了。
──说不定近期魔王就会前来。如果能给予对等的代价就能得到救赎
啊啊，那句话，指的就是这个啊！他就是魔王！地狱之王！面对各种不讲会更蛮横地去击溃，超越人智的存在！
於是，我忽然才注意到。魔王大人救了我们。那也就是说，要付出对等的代价。
唰地血气全失了。要付给谁代价？决定了。就是他。那麽是什麽样的代价？所谓代价就是最起码的限度就是要对等。那麽，为了亚克耶德赌上性命的人就是他。即使不是马上，反正作为代价就我自己的──
「魔王大人！！能拜见您真是至极的荣幸！！我是亚克耶德领的领主洛斯柯＝亚克耶德！！首先要向您击退大军一事表达最大的感谢───！！」
魔王大人，不知道为什麽「噢、噢喔？」地看起来像是很困惑的样子，但是我可是很拚命。总之就说出应该要说的话吧！还要把额头贴在地上才行！
「对於魔王大，恐怕本次的事情是您有从他那边收取代价才这麽做的吧！」
魔王大人「诶，这位大叔在讲什麽啊？感觉有点恐怖」地显露出吓了一跳的感觉，但是我可是很拚命啊！
「虽然会令您感到很僭越，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愿意献上我的命，所以请您放过他！请、请您收下来吧吧吧吧」
「不，我才不要大叔的性命」
直接打枪被拒絶了。不要大叔的命⋯⋯哈，难道！
「只、只有妻子！只有妻子就请您放过一马！」
「哈啊？等等，在讲什麽──」
「请大发慈悲！放过我妻子的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虽然看见魔王大人，「我，完全成了反派角色。被拜托才能帮助却成了要抢领主的太太的壊蛋。不能理解啊⋯⋯」地在苦恼着，但是我可是很拚命的！
「而且，还土下座，姑且呐喊的感觉很似曾相似⋯⋯⋯好像，都搞定了。回去吧⋯⋯非常想见到月」
总觉得有听见鬼气渐渐弱下来的声音，於是我就抬起脸来了。
魔王的身影已经不在了。
去问在搔着冷汗的奥尔雷吉君时，才知道魔王大人往什麽都没有感觉很漆黑的空间对面消失了。
当时，我虽然没有听见，但听力很好的奥尔雷吉君说，魔王大人在快要消失之前「为了那家伙献出生命⋯⋯原来如此。这是那家伙的⋯⋯」地在嘀咕着，感觉嘴角还微微地放松下来了。
总有一种感觉，魔王大人是不会取光辉殿的性命的。
说不定我做了一件相当失礼的事。
总有一天，要向光辉殿问问他的事。然後重新再让我道谢一次。
当然，让他前来救援的也是光辉殿。
为此，光辉殿。请你一定要平安无事。我相信，能与你和陛下二人再次相见的。


◎056　光辉编　勇者的真意
「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那种喊叫声在天空响彻开来了。
声音的主人是库涅。她的金色双马尾被风吹到不断在飞舞。
是感到恐怖了吗，使光辉去向库涅搭话了。
但是，在此之前，这种步法异样的轻，穿着很健康的服装像是在走路一样的公主大人，被证明是不可能因人生第一次的宝贵经验而害怕的。
「这、这个，光辉大人！我在空中飞耶！库涅，变成鸟了！库涅，觉得自己变成一只鸟了！！」
「那、那真是可喜可贺啊⋯⋯」
在用从後面抱着的姿势让嘴巴靠近过来的莉琳的说明下，会噫呀噫呀在说话是，库涅总在紧张时会脱口而出的习惯。
「光辉大人！光辉大人！这孩子到底是什麽呢！？」
库涅理所当然是不可能会知道这是神话中的幻兽，不过，她却是一边在摸着强壮的狮鹫的羽毛衣边在询问。没有回头，面对从胸口像是仰头一样抬起头来在看着自己的库涅，光辉浮现出小小的微笑同时做说明了。
但是，
「这家伙啊──っ」
「⋯⋯光辉大人，伤势会痛吗？」
稍微转动一下身体时侧腹部就会用力。面对只是一瞬间的疼痛就打乱呼吸的光辉，不仅库涅就连在背後的莉琳也用担心的表情在窥伺着。
光辉忍耐下来说了「没事」
然後，像是看透了那样的光辉的心情一样，狮鹫就转动脖子回头了。
『库耶』
「！？　⋯⋯不知不觉，就发出那种『好像』鸣叫声的声音了啊」
外表，完全分辨不出来是用金属做出来的格雷姆。即使如此，在最後看见时，确实应该是没有发生鸣叫声才对。面对日益在进化的死神，使光辉的脸颊在抽搐了。
随即，卡咻！响起这样的声音，位在库涅两腿之间的背部就裂成二半了。从那里再次发出卡咻的声音後就一只手在支撑着三根试管就跑出来了。
「──」
库涅猛然地愣住了。到目前为止都以为是生物，但并非如此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因而睁大的眼睛就愣在那里。
「这是⋯⋯这样啊。为了以防万一，就连死神都有常备着回复系的魔法要啊。不愧是南云，真是精明」
察觉也有被包含在『饯别』这个意思里面，光辉在苦笑的同时就拔出试管了。库涅还在凝视着自己的双腿之间所发生的异常。
卡咻地恢复原状了。库涅，猛然间就跳起来。外观已经是毛茸茸的羽毛。库涅，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指去戳了。
卡咻。不知为何打开来了！
「噫！？」
库涅发出悲鸣并往後仰。她的表情，「这不是生物！」地显露出终於直视到现实而害怕起来的表情。
在这段期间，最高级的魔法药就被阿一加工，制成了具有上级回复魔法等级效果的特制回复药『治得好DrV2』，眨眼间就使光辉的肉体治癒了。
「っ，好厉害啊。这样的话在抵达之前得数十分钟内就能完全恢复了」
啊啊，所以才没有用传送门而是建议使用死神来移动，对於阿一的细心照料使光辉再次露出苦笑了。
「这、这这这，光辉大人！？这孩子，不是生物！不是生物，库涅如此断定！！」
「光辉先生。我们到底是骑着什麽呢？说到底，因为有点恐怖而都坐立难安了」
库涅和莉琳一起用僵硬的表情在询问。
提心吊胆在骑乘着史巴克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任由飞行的状态下，如果被甩落振在那个时间点就会没命了。再说，速度相当快要紧紧抱住就很吃力了。
光辉理所当然地在为库涅她们感到同情的同时回答了起来。
「其实啊，这些家伙是在金属的身体上施加了生物伪装的──杀戮兵器」
「杀戮？」
「兵器？」
库涅和莉琳在（光辉的）胸口，或肩膀处，感到困惑了。对险恶的语句，多少，使话语变的支吾了。
就在光辉打算进一步做说明时，就看见前方的空中有黑影。看来似乎是飞行形态的≪黑暗者≫往这边过来了。是在王都周边的领域进行侦察吧，或是较晚前来追库涅的部队。
数量大概有三十只。
相较之下这边有十只狮鹫。战力差是三倍⋯⋯
「光辉殿！前方──」
就在并排飞行骑乘狮鹫的史巴克发出警告的瞬间，
『库耶耶！！」
啪咖一声嘴巴就打开来。那面收纳着一口大口径的铳⋯⋯
刹那间，真红的闪光就将天空撕裂了。嘶咚嘶咚地炮击音在敲击空气，将几公里外的目标轰散的它是电磁加速式对物狙击炮。
敌人没料到，居然会那种距离下不到一秒的时间就遭受到攻击了吧。连采取紧急回避的时间都没有，让各种各样的东西飞散开来往眼下的砂漠落去。
就在连话语都说不出来的库涅她们在观看中，相当厚实又出色的翅膀下方就卡咻一声打开来。像是被吸引住一样使库涅她们看了过去。抓着六支棒子的手臂就伸出来了。那个棒子──飞弹就发出啪咻的声音，拉出一条橘色的火线飞出去了。
合计六十枚的飞弹变成一道死之壁往敌人迫近过去。虽然≪黑暗者≫们开始急忙进行闪避，但飞弹会感知热源进行追踪。看见无数的什麽会立刻就弯曲轨道朝自己追了过来⋯⋯就连遥望着远方时都在传达出絶望感。
──在晴空中，赤红的花朵绽放开来了
「杀戮」
「兵器」
不愧是库涅和莉琳。默契十足。牙齿在打颤，全身颤抖了起来。
光辉一边远望一边说了。
「魔王的机械装置的仆从。据说连神的使徒都能干掉的大军。就是这些死神」
所谓死神？向用泪眼的仰望将无言的问题丢过来的库涅进行补充了。
「是名为死神的意思哦」
「库涅，不会去违逆那个人。不会违逆，库涅如此发誓」
「莉琳也发誓。我发誓，莉琳如此断言」
是动摇了吧，将被库涅的口癖吸引而照说的莉琳晾在一旁不管，光辉便露出苦笑回答「那无可非议」了。
不久，光辉的身体不佳几乎都感受不到时，终於，他们的眼睛都看见王都和战场了。
「啊啊⋯⋯」
发生类似呻吟声的声音的人就是库涅。隔着背，也传来莉琳身体正僵硬起来。
也不是不可能。曾经，不足以壮丽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的砂漠中的水之都，现在看起来成了一副凄惨的模样。
围着王都的绿洲之河的结界，在外围被侵蚀下与瘴气融合起来变成混浊的一片，而王都的民众已经是展开城市战了。
是遭受到怎样的攻击呢最深处的王宫呈现出半毁的状态。
现在，在术士们全员出动下将保留在王宫周边绿洲之水以水流操作展结界，勉强运作出『动态的城墙』
在王都四方布阵开来战士团虽然构筑出阵地在奋战，但看的出来被压制是时间上的问题。随着流动的水城墙的掩护才勉强避开战线被瓦解的状况。
战士们的遗骸就倒落在那里面。
相当惨烈，彷佛就像【哈尔崔纳树海】一样，闇色的瘴气在将整个王都覆盖住吧。浓雾──虽然还不到那样的程度，但瘴气却是将整个战场都覆盖起来侵蚀着人类的生命了。
到底，还拥有多少瘴石呢。倒下来的人们之中，特别是在後方城市里倒下来的人里面，被认为也有不是被瘴气所杀的人。
絶望的暗云吞没了整个王都。
旧址看见这副景象。
「莫亚娜」
「っ，姊姊⋯⋯」
光辉的话使库涅忽然回过神。战斗没有结束，就是莫亚娜还没有投降。那麽就有足够的可能性人还活着。
慢慢接近的同时睁大着眼睛在环视战场。
就在注意到光辉他们身影而在仰望天空的人们增加起来的时候，莉琳呐喊了。
「光辉大人！那边！」
看向莉琳所指过去的方向。
「──っ」
有了。看见莫亚娜了。
满身疮痍，筋疲力竭的模样，被一个包覆着漆黑全身铠甲且身躯很庞大的≪黑暗者≫给抓着脖子。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了吗并没有在挣扎。
「姊──」
库涅大喊起来了。但是，呼唤姊姊的声音中途就停了下来。就因为一个理由。
「──」
因为被光辉震摄了。
环抱住自己腹部的手的力气。如果没有那样的话是不会注意到的吧，这种些微的变化。异常的变化。
──什麽，都感觉不到。
没错，就连发出怒气也一样，没有浮现出焦躁，只是变得很沉静。虽然是从背後感到那样的气息，但不断地在变的静谧下来。显得很恐怖。
偶然回过头时库涅看见了。
光辉的眼睛。
库涅想到的是，彷佛，就像是森林中的泉水。
「库涅。莉琳。不要离开狮鹫。我去救莫亚娜罗」
声音也很平静。感受不到情绪，不，都会怀疑是否带有感情的寂静。
咕噜地吞下口水的人是谁呢。
光辉，就用稍微去散步一下轻松态度，从狮鹫上跳下去了。
库涅虽然愣住了，但马上就回过神来向其他的护卫队的人们做出指示的同时，就战战兢兢地向狮鹫拜托希望它能降落下来。
全身在疼痛，压力在往脖子施加过去。
在忍耐那些的同时，却是，对呈现视线的前方景象难以忍受，使莫亚娜的心有如被弄壊掉一样的感到很痛苦。
「有、谁。现在，能帮忙的」
「唔，这种程度」
满身是血的史宾瑟用鬼的相貌在挥着剑。
失去一只手，随时会倒下来都不奇怪的林登正青着一张脸在行使法术。
腹部被打出一个大洞，已经连抽搐都不会的多纳尔正倒落着。
近卫们、战士团和术士团的精鋭们，现在，正在莫亚娜的视线前方从身体的一端像是被削一样在凌虐了。
但是，莫亚娜却无能为力。
为什麽会这样呢，使莫亚娜紧咬着牙关在思考。
自己是被战士们、王都的民众，超乎自己想像的情况在被关爱的缘故吗？
还是，没有完全解读出≪黑王≫对王家恨意的深度所造成的错呢。
被北是注定的。在这麽理解之际，莫亚娜做出投降的选择了。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让战争结束。
这个选择，从很久以前就有考虑过了，已经向史宾瑟、多纳尔、林登等干部层级传达过了。
当然，在当时就遭到强烈的反对，但就在身为女王必须要考量现实做出选择不断去说服之下，成了他们也能够接受的选项了。
虽然也有愿意一起陪伴上路的的人，但那要看≪黑王≫的作为吧。至少，不要自杀。
因为。
絶对。因为有着最爱的妹妹──库涅这个希望。
付出重大的牺牲所进行的佯攻，趁那段时间让她从绿洲底下被制造出来的隐藏通道逃出去了。似乎也有追击部队被派出去，但库涅很聪明，一定能好好地藏起来，莫亚娜相信着。
然後就是去挑战≪黑王≫来做谈判。
在最後的关头也有来自史宾瑟他们的建议，也准备了威胁词句。如果用莫亚娜的头都解决不了的话，王都的战士们就会自杀。追随莫亚娜的史宾瑟他们，一旦有状况也有会去证明它的觉悟。
营养丰富的家畜一起死亡。也会使≪黑王≫不得不同意终止战斗吧。
但是，结果却是这样。
≪黑王≫对辛克雷亚王家的恨，就是五年前的屈辱，这比莫亚娜她们所预料的还要深。
换言之，不论是战士或民众甚至在王都的人都会杀光。
要身为女王的莫亚娜，在痛苦的过程中去看这样的景象，如此而已。
愤怒起来的史宾瑟他们脑海里已经舍弃撤退或投降了。要将知道现状的王都民众都置於死地在此决定下来了。违背了敬爱的女王的期望。
然後，进攻的趋势增加起来，现在就连史宾瑟他们都命在旦夕。
如果当上国王的是哥哥的话，或是自己以外的谁，会做得更加顺利吧？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就是结束了呢。
感到懊悔，终於浮现出眼泪的同时──莫亚娜竭尽全力将手敞开了。使用的话就会死的最後的天恵术──≪加护≫
恩恵术≪风之剑≫就在这双手上。乘上最後的力辆，至少要报一箭之仇。或许会是白费力气的挣扎。不，十之八九，会以徒劳无功收场吧。
但是，难道该絶望吗。难道要叹着气老实地被做掉吗！
自己可是战士们、辛克雷亚的女王！自己的头如果没有意义的话，直到最後就以战斗赴死吧！
是注意到莫亚娜的气魄的了吗，≪黑王≫的视线往莫亚娜移过去了。从头盔的隙缝中以红色的不祥之眼在窥伺着。那，简直就像在期待莫亚娜的挣扎一样眯起眼睛了。
「陛下，不可以」
「莫亚娜大人」
史宾瑟和林登，以及战士们在看见莫亚娜打算做最後的挣扎时发出了悲痛的声音。
然而，对≪黑王≫而言很有愉悦感的余兴节目吧。很愉快的，发出了嘶哑的耻笑声了。
很清楚，莫亚娜在心里面发出了咒骂。
牵挂⋯⋯不是没有。不，倒不如说有很多。对死感到害怕，能救下多少性命并不知道，感觉今後持续漫长人生的人们肯定会是一条严峻的道路而感到嘶心裂肺。
再者，即便是女王自己也会想，真的到最後都应该要去知道人民和战士们的想法，但即使如此，对现在的莫亚娜来说如果要问很强烈的牵挂是什麽的话，如果要毫不虚伪地回答出来的话，那就是──无法守住约定这件事。
没错，和他的约定。听到他的事情时，说出自己的事情後，就这麽约定好了。
但是，那已经无法实现了。
莫亚娜在想。他会生气呢。还是会夸奖自己的选择呢。
有种很不可思议的感觉。从第一眼见到他开始，言语交谈後，就不知为何变的非常在意了。虽然拥有卓越的能力，他却眼看就快要崩溃一样的脆弱。
越是说下去，就越是明白在自己的心理他的存在变大了。
既温柔又胆小，既坚强又脆弱。
啊啊，无论何时，都这麽吸引人。
会注意到自己的心意，就是在看见他失去意识的同时还持续在战斗的时候吧。
心里深处有种被揪紧的感觉。
肯定他也会持续战斗吧，在疲惫到没有力气之际，自己就会想到支撑自己的人。
（对不起喔，光辉）
发动最後的≪加护≫。体内，就有种像是被榨乾一样存在着最後最重要的什麽被剥离开来的感觉。
莫亚娜笑了。无畏地笑了。
≪黑王≫，微微地转动身体。耻笑声，转变成不愉快的呻吟声了。
「陛下」
「莫亚娜大人」
对战士们的悲痛声音，也只能在心里回以对不起。
史宾瑟他们舍弃防御要往莫亚娜那里跑过去，但≪黑暗者≫们却像是在阻止一样，就像在说就老实地看着吧进行阻挡时，莫亚娜都在竭尽生命要做最後的一击──
──咚
很轻，非常轻的脚步声，很明亮地响彻开来了。
地方，没错，就在史宾瑟他们，与≪黑王≫之间摆开阵行前来阻挡的≪黑暗者≫们的正中间。
彷佛，自己也是队伍之中的一员一样突然降落下来的一名人类。
≪黑暗者≫们僵硬起来。
「──≪光刃≫」
响起叮的声音。刹那间，≪黑暗者≫们就遭到被描绘出来的光之圆给穿透了。
突然，从空中落下来的人类──光辉，就这麽对四周的≪黑暗者≫们，宛如就像是理所当然一样穿过间隙，就这麽与≪黑王≫对峙了。
应该是精鋭的≪黑暗者≫们就僵硬着。
然後，收刀。
同时≪黑暗者≫们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就以一刀两断的状态一齐崩落了。那数量，远远超过一百。
单单一击，就将最精鋭的敌人斩杀了三位数。
对那个事实，使以史宾瑟为首的战士们都停下脚步呆然地感到瞠目结舌。四周的≪黑暗者≫也都吵闹起来了。
「给我离开她」
用平静的声音宣告了。
那是冲着自己过来的稍微迟了一点才理解过来的≪黑王≫，用很不愉快的声音『是报告中的弗尔提娜的下仆啊』地在咒骂後，下个瞬间，便创造出数百支多阵列的枪阵了。
在光辉的四周，三百六十度毫无间隙。
「っ、光、辉！！」
响起莫亚娜的悲痛的声音了。
半球状的死之枪阵。那也是≪黑王≫的能力之一。以瘴气覆盖住的地方全部都是他的领域。不论在哪，多少的数量，都能让随意将武器？野兽产生出来。
『碍事。消失吧』
简短的发言，而且≪黑王≫的话语是不容怀疑的。
在消灭飞虫程度的感慨下，为了要击垮在枪阵结界的人黑枪群就飞出去了。
『啊？』
感到困惑的声音。是≪黑王≫发出来的。
理由就是被自己的技能给排除了──并没有。
因为右腕，变轻了。
「确实，回敬给你了」
『你、这家伙』
映入视界内一角的是在空中飞舞的自己手臂，以及不知何时就进到怀里来的光辉。女王⋯⋯已经在对手的手臂里。枪阵⋯⋯被砍飞了好几把。只是将会党在自己前进路上的部分砍除强行开出一条路来──
能认知到的就到这里。
『呜哇！？』
随即，腹部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击，自从这场战争以来泰然自若没有垮下来的≪黑王≫被体无完肤打飞出去了。
後方的≪黑暗者≫就像保龄球一样一齐被撞飞出去，在地面上水平飞行的≪黑王≫在几百米的喷飞路上一边卷起烟尘一边在与地面磨擦。
「疗育遍地的孩子们──≪回天≫」
光辉不去管飞出去的≪黑王≫，便咏唱出群体用的回复魔法。
包含莫亚娜在内，以史宾瑟为首的战士们伤势都以惊人的速度在治癒。就连林登也一样，虽然手臂无法再生但血已经完全止住了，痛苦也得到消退使脸色稍微变好了。
「光、辉」
「嗯。是我哦，莫亚娜」
莫亚娜，为了直到刚才所浮现出来的思念之人是否确实存在，就轻轻地伸出手去触碰光辉的脸颊了。
「为什麽⋯⋯」
意涵着各种意思的『为什麽』
为什麽要来这个战场呢。光辉应该要守护的不是自己，而是在後方的人们吧。就是因为理解到光辉的存在才有那样的疑问。
或是，为什麽要来这个战场呢。≪黑王≫强大到超乎常轨。五年前就有惨毁灭的经历了。与变得更强大的≪黑王≫战斗，应该还没有复原的光辉怎麽会有希望。
身体没问题了吗。库涅怎麽了呢。亚克耶德、後方的领地又如何了呢。太多太多的担心浮现上来⋯⋯
「你放心」
「啊──」
咻地不安就消失了。忍住不哭的心之堤防决堤了。没有根据，但却确信已经没事了。眼泪就溢出来了⋯
「後面就交给我吧」
「嗯⋯⋯拜托你了」
羞耻也好名声也好，就连顾虑和担心都不用。只要，将一切都交给我的一句话。自从女王即位以来，就絶对没有过的事。
到底四周的≪黑暗者≫们都回过神来了，开始为了要抢回女王而行动起来。但是，那一瞬间，就被倾注而下的笔型飞弹给消灭了。
「姊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库涅！？」
公主大人骑着巨大的幻兽从天而降。莉琳和史巴克他们护卫队的成员则接在後面。
史宾瑟，对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登场的儿子，「史巴克！？你，做了什麽！？」地在发出感到惊愕的声音，接着就听见尽管还在战场上露出望向远处的眼神来的史巴克「父亲，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回答了。
莉琳在看见は父亲的模样一瞬间的震惊之後，便不知为何以「爸爸！相当顽强！」地竖起大拇指，林登则是在用满脸错愕的表情「你到底骑了什麽啊！？」地在吐槽了。
在狮鹫们对四周进行牵制时，不如说一部分的狮鹫在往飞出去的≪黑王≫的四周发射飞弹在进行拖住脚步（？）的追打（？）时，光辉，便将即使治疗过但还是因为使用天恵术的缘故而跨进鬼门关前，还没办法站立的莫亚娜交给库涅。（注：那个问号的意思应该不用解释吧，那是在暗示如果有必要十架狮鹫可以毙了黑王）
「库涅。莫亚娜就拜托你了。我会──结束一切的」
「⋯⋯是，光辉大人。库涅会祈祷，您的胜利的」
接过莫亚娜，紧紧地拥抱住的库涅，就用到目前为止都不曾见过充满温柔又慈爱的表情赠以言语了。
然後莫亚娜，
「光辉」
没错，在呼唤光辉的名字，很快地就将光辉的衣领拉过去。接着，光辉感受到往嘴唇而来的柔软触感。那几乎是一瞬间所发生的事。
莫亚娜朝大吃一惊的光辉，投以心疼到不得了眯细起来的眼神，
「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光辉温柔地给予微笑後，微微地点了点头就站起来了。
同时，狮鹫们便停止攻击。然後，灵巧地动起翅膀『库耶！』地鸣叫起来的同时就咻地伸出去了。彷佛在说『都帮你拖延时间罗。後面好好干吧！』的同时就像竖起了大拇指一样。
光辉在内心里，一边「这些家伙真的是格雷姆吗？是不是放入了奇怪的灵魂了？」在想着，一边我到底在说什麽啊地在摇摇头，
「她们的护卫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能拜托你们吧？」
这样地，试着去询问了。
灵巧地动起翅膀如同『真拿你没办法』做出有点生气举动来的狮鹫，便留下三架在护卫莫亚娜她们其余的就起飞了。光辉觉得，这些家伙就跟他们的主人一模一样。
咚的一声喷起沙尘，同时闇色的瘴气就描绘出螺旋直冲天际而去。覆盖王都的瘴气圆顶浓度便增加起来。是在使自己的领域变的更强吧。
将感觉是无穷无尽的瘴气撒落出去≪黑王≫，就让瘴气包覆住右手臂。然後，应该被斩飞掉的手一瞬间就再生了。
并且，那只手的前方形塑出一把巨大的剑。有如是由≪黑王≫的怒气所形成的一样满是不祥感的大剑。
时时刻刻瘴气的浓度都在增加，变成如同浓雾般的浓度了。如果在这个领域内，不论在哪要是像刚才那样随便做出出来的武器出现的话，王都里所有的人都会变成人质吧。
其证据就是，≪黑王≫在光辉的後方──往莫亚娜她们的所在位置创造出无数的枪时──
「不会舍不得拿出来用。不会让你有出手的机会。要上罗──≪限界突破≫霸溃？」
轰隆一声纯白的光往天空直接而去了。描绘出螺旋光柱，一瞬间就将周围的瘴气吹散了。
『什麽？』
≪黑王≫第一次倾吐出动摇的声音。冲向天际的纯白奔流眨眼间就把後方的瘴气都驱逐开来，将≪黑王≫的领域往人类的领域改写过去。
『你这家伙。仅只是弗尔提娜的仆人』
≪黑王≫更进一步将瘴气喷发出来。
巨大闇以要将一切都吞没的态势迫近而来。
更加增辉起来的纯白之光就在阻止它。
那浮景象，彷佛就像是黑与白的巨大沙风暴在相互碰撞一样。从远处看，可能会看见像是要将天空分割开来一样也不一定。
闇与光相互冲击，任谁都忘了这里是战场，而都在看着那如同神话般的景象。
面对不论怎麽将瘴气撒出去都取不回领域的事实，使≪黑王≫为了否定现实用怒声在询问了。
『你这家伙，你这家伙到底是什麽人！？』
听到到目前为止的报告都认为在妨碍自己的人是弗尔提娜给予了加护的战士，如果是这样，多少是比较强大但终究是得到恩恵力的化身的助力而已，字认为不会是能侵蚀它的自己的敌人。
但是，却是这种现状。
这种光是什麽？
与恩恵力不同，感受不出来的力量。很巨大，很庞大，总觉得是很神圣的纯白之光。光是去看就有一种要将自己的存在感涂销掉的压力。
被投以像是看见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人的目光的光辉，在自己的心里反刍着≪黑王≫的提问了。
自己是什麽人呢。
答案，在很久以前，便登载在自己的状态板上了。
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在思考的问题。『它』，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如果说是拥有勇气的人的话，这个世界的人们就全都是如此了。托达斯的人们也是，同班同学的夥伴们也是，大家都是。
不明白真正的意思。
但是肯定，没错肯定⋯⋯
『它』，所表达的不是去选择单一一个人吧。
是在说会为了多数人，将重要的人摆到一边的人吧。
在难搞的个性中，会去绕远路，不会舍弃理想，但是在某个时刻到来要做选择时，会随意地去感叹，随意地满地打滚⋯⋯
就是在说那种大笨蛋吧。
（被魔王帮助而选择一个人的这次，肯定就如同是奇蹟）
内心里，「即便如此还要报上名姓吧」在对自己感到惊讶的同时，而，光辉却是直视地在看着≪黑王≫了。
面对看起来略微在畏缩的≪黑王≫，
「我是什麽人啊──」
我想，可以吧。
关於『它』是什麽人，真正的意义还搞不清楚。
在自称『它』时如果能被谁支持的话，有谁的心会被拯救的话。
啊啊，那就够了。
报出来就好了不是吗。
有觉悟话，就已经是做好了。
来吧，就让你听听。
我是──
「天之河光辉────是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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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天之河光辉」
听见光辉的宣言，使≪黑王≫吐露出感到讶异的声音。
『勇者？』
或许是在寻求，能更具体去印证光辉的强度的话语吧。
确实是很抽象吧，光辉在内心里苦笑起来的同时，这次反问了。
「≪黑王≫。人类和≪黑暗者≫，愿不愿意双方和我一起去探索生存之道呢？」
『你说什麽？』
感到困惑──并没有。包含在那里面的果然是⋯⋯嘲笑。
「你现在的作法只是在增加麻烦，那个是得不到手的」
『⋯⋯嚯。为什麽会那麽认为？』
「因为有我在」
这次是怒气。≪黑王≫发出惊人的怒气。≪黑王≫是赢不过≪勇者≫，认为被说你不如我。
『你在愚弄我吗』
「不对。是决心」
直截了当的回答在无法无视下响彻开来了。
≪黑王≫仰望着天空。自己的瘴气完全都被光之奔流给阻挡下来。与自己相对的存在是拥有足以与自己匹敌的证明。
短暂的寂静。≪黑王≫的回答是──
「──！！」
轰鸣声响遍开来。
那是，光辉立刻用双手高举起收刀状态的圣剑，与直劈被挥落下来的大剑所合奏出来的冲击声。会有种大地会被批开来那种错觉的刚剑。（注：刚剑，以蛮力去挥舞武器进行打击）
『嚯，很明白嘛』
声音从背後传来。同时从左右两边袭击过来的巨大颚门！
立刻就往前方冲出去逃过劫难的光辉，接着就认知到从四面八方同时有袭击过来的黑兽了。
马上就以≪天絶≫产生出复数的障壁来防御，同时光辉继续询问了起来。在过曾问过拉迦尔的相同问题。
「为什麽。为什麽，就不愿意采取大家都能生存下去的道路！如果你们要生存下去，就没有必要将人类当成家畜！彼此互不干涉就好了！在只是持续相互杀伐的世界里，到底有什麽意义！」
『──』
≪黑王≫没有回答。只是，从缝隙中弯起红色的眼睛在嘲笑是知道的。将光辉的愿望，当成是连垃圾般的价值都看不出来。
紧紧咬着牙的同时，光辉越说越起劲。
「将人类当成家畜的话必定会种下火种。以暴力来支配必定会产生摩擦。如果人类再次反抗起来，也许众多≪黑暗者≫会死。演变成战争许多性命就会消散！你是王吧！为了未来、为了同族，就不能去想想没有牺牲的路吗！？」
纵使在不是瘴气的领域，短距离内还是能进行空间转移的≪黑王≫，一次又一次展开了奇袭。正是大剑的暴风雨。而且，每一击都是威力惊人的刚剑。如果是普通的战士会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就被斩杀了吧，即便去防御也无疑会被敲斩而死。
实际上，因为有在死角的死角配置≪天絶≫勉强能够防御下来，不过，以≪天絶≫来避开敲斩也不一定来得及，因而使小伤口逐渐在增加中。
加上，突然就从虚空中现身出来的无数的野兽，也是相当数量的凶器。瘴气爆炸开来所变成的刀刃还经常会从死角袭击过来。
以≪圣絶≫来进行没有空隙的全方位防御。
以≪天絶≫和≪光轮≫来绊住脚步，以≪光刃≫和≪光爆≫来强行拉开距离勉强才能将全部都闪躲，或是防御下来。
面对光辉拚命的言语，≪黑王≫还是以嘲笑以对了。
『根本就不必要啊』
光辉的表情悲痛到扭曲起来。
「为什麽，这麽⋯⋯」
『战争？大错特错了不是吗。斗争就是，将它本身当成是甜美的食物。一点乐趣都没有生命有什麽意义？』
「乐趣，吗？」
光辉的表情一点点地产生变化了。拚命的表情变得淡薄，总觉得往沉静转换而去。
『闘争、支配、家畜们的反抗都是余兴。那全都是生活上不可或缺『乐趣』吧？』
理解了。都努力过了。≪黑暗者≫这支种族的本性。这个才是本源。
说起来就和某一种不持续游泳就会死得回游鱼是一样的。斗争正是他们生活的食粮。不可能不争夺。不可能不去征服。为此不管如何都会去侵略。亲自去布下火种。
虽然是为了生存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能满足他们的心灵。
邪恶──如果被舍弃就轻松了。
对光辉，不，对大多数的人类的价值观来说就是这样吧。
但是，对≪黑暗者≫来说，或许光辉一番共存的诉求，看上去就是在践踏自己的生存之道的邪恶。
价值观上，有着决定性的不同。
『问答结束了吗？那麽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你这家伙虽然能成为那份乐趣，不过，那股光之奔流，有办法去匹敌，在这五年间持续在蓄积力量的我吗？』
咚的一声大气晃动了。狂乱起来的瘴气以凶猛的态势在往≪黑王≫的後面收束起来。
『这个世界力量就是一切。由强者来支配一切。就告诉你此身为王的缘由吧』
瘴气成形。闇色的它形成一个由地上算起高达五米的巨人。手臂被创造出来，头被创造出来、大剑被制作出来，以及覆盖着全身的甲胄。正是，≪黑王≫的化身。瘴气不灭最强的王的身影就在那里。
『即便你达出光之障壁又能如何？能用那个守住家畜们所在的城市吗？』
相对的光辉，仅只是闭上眼。全身缠上寂静，眼睛寄宿着泉水般的静谧。
做出。另外一种的选择。
伴随着觉悟描绘出想法。过去，在逃避现实时，在那尽头被给予的力量的形态。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多次在尝试都没成功的那个──现在就办的到这样确信的同时就做出宣言了。
「不，没有必要。打倒你就会结束了──≪神威≫光竜？」
静静地使声音响彻开来。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事象却是巨大而壮烈。
巨大的光之奔流就在光辉的背後收束起来了。它眨眼间就形成了一个形态──出现的是，能与瘴气的巨人相匹敌在发出光芒的巨竜之姿。
『你这家伙，究竟──』
「⋯⋯就因为你是王，才必须要去问。≪黑暗者≫们，是会听从王的话语。我还以为，或许还会不会有选择的机会。不想舍弃那种可能性。但是，我听见回答了。时候到了。所以──已经，不会让你再去做什麽。我，会阻止你的」
『っ，别小看人了』
瘴气的巨人将大剑挥下。具有会让大气发出悲鸣一样的压倒性的威力。
但是，
「──≪咆哮≫」（注：咆哮的，上面有小字「吐息」）
世界，一瞬间染成白色了。
光竜的咆哮将一切统统都吹散。并不是使大气发生悲鸣的层级。是能消灭掉大气的威力。那正是神威的体现。毁灭之光。
巨人的大剑一瞬间就被消灭，遭到吐息的上半身显露出在承受下来的样子。但是，那也只是一瞬。彷佛像是被刨开来一样上半部分就灰飞湮灭了。
往遥远的大地灌入进去的吐息，产生了局部性的地震。光是余波不论是≪黑暗者≫或战士们都无法使劲站稳而被吹飞走。
那种情况，到底该说出来吗。明明自己的王牌之一被轻易地消灭掉，≪黑王≫就压抑住动摇後进趁着技能施放出去所造成硬直的空档，以转移绕到光辉的身後了。
铃地发出如同铃声般的声音。
『──唔。可恶啊！』
「⋯⋯」
明明应该是冲着死角而来，但注意到时拿着大剑的手就被斩飞了。
（何时被砍到的？不，应该说是偶然吗？）
再次以转移拉开距离的同时，≪黑王≫在内心里考察着刚才的一击。初击之时，很明显地就明白与直觉的防御方式，或预先在死角展开障壁的方法不同，精准的迎击⋯⋯
也为了要兼具观看情况，就让黑兽从死角进行袭击。
──不知何时，黑兽们的头就掉落下来了。
手臂和大剑再生出来的同时，便以全方位的枪阵进行攻击。
──只有数把被斩飞出去，仅只移动一步便将一切都避开来了。
转移至死角。以大剑的剑背殴打过去。
──当这样清脆的音色发出来的同时大剑的轨道就被偏移开来，不知不觉就被斜向斩给砍了。
和刚才为止不同，寂静的剑击。单就每一次，都无法捕捉到那过程。很清楚是很可怕的技能。但是，从当事人身上却什麽都感受不出来。杀意也好、战意也好、憎恶也好，全都⋯⋯
『你这家伙，到底做了什麽！？』
终於隐藏不住动摇的≪黑王≫大吼了。
同时，如果一靠近就会被斩的话，那就可以归结出去粉碎就行了，於是就命令再次构筑出来的巨人，挥落那拳头了。
──被光之巨竜吹飞了。
即使从死角袭击全都会被斩。范围攻击会遭到待在背後巨竜给消灭。
『那麽就用数量！以数量来压溃！』
一口气创造出一百只身高三米类似牛头种的瘴气战士，以将光辉包围起来的方式进行突击。如果是王国的战士，防御在坚固在倍数的数量下也很轻易就会被消灭，拥有可以蹂躏的突进力和臂力的怪物进行冲撞。
轻轻地摇晃起来，二颗头就飞起来。
当，认知到的刹那，三颗头就在空中飞舞了。
就算制造出在怎麽强大的瘴气战士──都会被斩杀。
以同伴为盾突进过去。一起被斩。
全身覆盖甲胄。甲胄被斩开来。
挥下大剑。大剑会被斩开。
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斩られる。
连抵抗的余地都没有，顽强到应该感受不到痛觉的瘴气战士不用看都会被斩飞出去。全都只有一击。挥剑时还没有风切声。
然後，滑溜地用像是流动一样的动作一步步就往≪黑王≫的所在迫近过去。宛如，就是像在散步途中顺手血意地将瘴气战士斩飞出去。
『っ，怎麽搞得。你这家伙，是做了什麽！？』
有谁会相信呢。那位≪黑王≫的声音，明确地蕴含了『胆怯』
他在害怕的是不论做什麽都会被斩。作为王牌的瘴气的巨人，在光之巨竜所放出来的极光和如流星群般的光弹风暴下完全一筹莫展。
那种眼神。
没有敌意。没有杀意。没有憎恶。没有在拚命。没有气概。没有感情。没有什麽可以称作是意志的东西。
彷佛是在无人到访的秘境中沉睡着的泉水一样。
好像在看什麽地方，又好像没有在看。
微微地睁开来的眼皮深处，单单只有静谧。
踏足进他的领域的最後，过程就只有飞走这样的结果到访而已。
换言之──就是被斩。
分不清拔刀的瞬间。看不见剑的轨迹。在什麽都弄不清楚的情况下，不知不觉间就结束了。
那一天，莫亚娜她们都目击到剑击的极致。
──技能【剑术】的最终派生　【无念有想】
想法在心中，以无我的境地在挥舞着剑。因为无的缘故，剑被挥动的过程着实就变得难以去认知到。
在战场上以剑相交时，就像会去注意到脚下的杂草在摇晃一样，如果那是普遍的认知就是没办法的事的话要去闪避再自然不过的极致剑击就很困难了。
光辉在失去意识的同时，都只有在『要守护好』这种想法下不断在战斗最终到手的就是作为剑士的封顶之一了。
相对的，在面对让人什麽都感受不到的异常对手下，使≪黑王≫终於下令要周遭的≪黑暗者≫都去攻击了。
『你这家伙，到底做了什麽！杀了他！』
『──唔，是』
一瞬间，涌现出王没有办法打倒吗？这种一丝的不信任感的表情的？黑暗者？就往光辉蜂拥而去。
但是，那件事，对同样在看着≪黑王≫和≪勇者≫之战的王国的战士们是不允许的。
「不会让你们对光辉殿出手的！」
「现在是关键时刻！不会是决定死地的战斗的！」
就这样下达号令的同时率先冲出去的人就是史巴克和莉琳。
面对带头的孩子们，使史宾瑟和林登在一瞬间彼此在互看着彼此，总觉得在显露出像是在说彼此的年纪都一大把的表情後，便率领还存活下来的战士们去掩护光挥了。
「那、那个。死神先生！请听听库涅的愿望！拜托你朝那边的集团咚啪地攻击！」
「诶？库涅？死神先生？」
就在莫亚娜感到惊讶之际，在库涅的请求下如同在说『库耶！（了解了，小姑娘！）』地狮鹫们就发射出飞弹或是从腹部下面架设出来的小型格林机枪将敌人都变成肉屑了。
≪黑暗者≫们都凄厉呻吟起来，使莫亚娜眼睛变成黑点在注视着。
而，就在这时。
除了光辉他们所在的王都正面的战场之外，所有战场都有银色的闪耀波纹扩散出去了。光辉如果没有进入到无我的境界的话，就会明白那是另一位青梅竹马所放出的犯规般的治癒光芒吧。
战场上吹起动摇之风。是正常的吧。自身所负的是轻伤也好重伤也罢，也无关乎瘴气的侵蚀度眨眼间便全部治癒了，并且就连应该死去的战友都在一瞬间清醒站起来了。
虽然是在混乱的战场上所发生的不明事态，不过，姑且，仅限死亡半天以内的人⋯⋯即使如此在他们的眼前上演的就除了『奇迹』以外便什麽都不是了。
≪勇者≫降临在战场上所引发的奇迹。
困惑马上就平息下来，他们的战意以很惊人的速度在提升。絶望感被拂去，在所有的战场上产生出能将≪黑暗者≫打退的情势了。
『又来了吗，还要品尝那种屈辱啊』
≪黑王≫的愤怒之声拉高了分贝。五年前，就在差点要让这个地方毁灭时就吃了一记大闷亏了。还因为这样的缘故被同族们「如果是现在自己就能成为王了吧？」袭击了好几次。
或许能赢。
这麽认为对≪黑王≫来说是在丢脸不过的了。自己才是最强，拥有无上强大的王。对此有怀疑者，便会给予那个人毫无生还下去的机会。
所以，忍受着屈辱，击溃同族们的袭击，一昧地将力量蓄积起来，带着诞生出来的新能力进攻过来。
『纵使是现在这种局面，我都要把你杀了！赌上王之名』
瘴气的巨人雾散了。眼看如此却随即往≪黑王≫收束过去。那宛如，就像光辉放出≪神威≫时一样。
「接招吧。不选择与多种族生存下去的，我会终结的」
光之巨竜往圣剑收束过去。
『和家畜们的希望一起啊。毁灭吧！』
闇色的炮击被发射出去了。
相对的，理所当然，
「这就是我的选择──≪神威≫！！」
纯白的炮击。以限界突破的状态态被发射出去的它，远大於在亚克耶德所发射出去的东西要强好几倍的规模？威力为傲，正是毁灭之物。
在中间地带相互碰撞的闇和光的炮击以惊人的冲击将四周整个吹飞，在砂漠之地上产生出一个陨石坑。
虽然二股炮击看起来就像是势均力敌一样，但那只有短短几秒而已。
胜剑格外地放出更加炙盛的光芒。
然後──
毁灭之光就将闇整个吞没後便笔直地往前进。
『不可能──』
大气鸣动起来，世界染成纯白，在声音消失不见的世界中，光辉感觉听见了那样的话语。
不久，神威之光变细下来像是溶入空气中一样消失了。
然後什麽都没有留下。
战场上迎来寂静了。
稍晚片刻数量减少相当多的≪黑暗者≫们也好、伤痕累累的战士们也好，不论是谁都沉默地在看着≪黑王≫所在的地方。
光辉喘个不停。已经没有包覆住光芒。事实上在行使≪限界突破≫霸溃？之下，还更强行使出≪战鬼≫，使身体造成相当大的负担。老实说，是有着随时都会失去意识这种程度的严重疲劳。
但是，那种事情不会显露在表情上，光辉叱咤自己──
咻地就将圣剑高举起来了。
无须言语，更胜於任何雄辩的胜利宣言。历史上最强的≪黑暗者≫──≪黑王≫被打倒了的证明。
一拍。
惊人的欢呼声就在战场上扩散开来了。
之後，在≪黑王≫被消灭的关系下造成士气低落，并且目睹到应该倒下来的战士们都复活过来这种异常的情况下，喜好闘争和支配的≪黑暗者≫们到底也选择撤退了。
虽说如此，以莉琳为首的战士们以惊人的士气去进行追击，最後他们之中有多少数量能逃的了呢⋯⋯
总之，不满数千这个数字使可以想像的，一想到刚开始规模超过七万以上的大军惨遭毁灭的情况。暂时会不敢采取行动吧。
为了我方的士气，而拚命在维持住意识的光辉，在偷偷喝下搭载在死神上的魔法药後总算稍微在恢复中了。
尽管如此，才刚进行过战斗要恢复还要花一段时间，≪限界突破・霸溃≫和≪限界突破・战鬼≫并用，似乎造成真的会就这麽会死去也不奇怪的强烈负担了。
光辉，慢慢地收刀後，就大大地吐出一口气。
然後，一边叱咤蹒跚的身体一边回过头。
那一瞬间，
「光辉大人！」
「咕噗！？」
一个娇小的壊蛋冲过来给予一发头槌在心窝处炸裂开来了。意外来到临界点的光辉身体就弯曲成ㄑ字形，就这麽被推倒倒下来了。
库涅用「咦？」这样的感觉感到很困惑。如果是光辉的话以为就会被接住，但却意外地轻易就把人给撞飞了。
「喂、你看你！库涅！看就知道光辉人已经很疲劳了吧！」
「对、对不起，光辉大人！」
在史宾瑟的搀扶下前来的莫亚娜，砰的一声就往库涅砸下拳头。就这样回过神来的库涅，就从骑马姿势的状态下急忙让开到旁边并且担心地在注视倒下来的光辉了。
莫亚娜也在光辉的身旁坐了下来。
「光辉⋯⋯」
「啊啊，莫亚娜」
二人目不转睛相互在注视着。莫亚娜，以哭泣、以疼惜、以担心，高兴地，显露不可思议的微笑在称赞。眼角堆积起来的眼泪，扑簌簌地掉落下来。
「真的，都没事了吧」
「你不相信吗？」
面对横躺着在开玩笑的光辉，莫亚娜摇了摇头。
「我相信。但是，『没事了』里面，有没有包含光辉就有点怀疑了」
「⋯⋯有前科才没有被信任吧」
「呵呵。⋯⋯後方的领地也都没事对吧？」
「啊啊。因为既可恨又值得信赖的家伙答应了，所以絶对没问题」
对於光辉的苦笑和那句话，使莫亚娜察觉到了。
「是来⋯⋯接你的吗？」
「⋯⋯啊啊」
「要回去了吗？」
「是、是啊」
莫亚娜的表情整个扭曲起来。但是，没有把留下来说出来，就像只有感谢与不要让自己的心情爆发开来似的在忍耐一样，便轻轻地握紧光辉的手了。
光辉也沉默不开口。对道别，感到很可惜。到了无法以言语来表达的程度。
很想稍微守护一下这个世界的未来。如果可以的话想要帮忙到与≪黑暗者≫之间的问题解决为止。虽然也有那种想法，但现在只是，对眼前稍微年长的女性，不想去放开她的手而已。
但是，回去得交由『那家伙』来做。都前来迎接，还得到帮助，大抵上都问题都解决了，但还有不满足就安排好被接回去的话⋯⋯就不方便将话说出来了。如果要继续留在这里的话就必须要有一辈子都留在这个世界的觉悟了。
不论是家人、朋友、同伴，就连在托达斯都还有事情要去做。
非常，难以去下决定。没办法随便做出回答。所以，光辉很自然地就闭口不说了。就只是紧紧地握着莫亚娜的手。
在极近的距离下，彼此就这麽相互牵着手，女王大人和勇者大人专心地相互注视着。
⋯⋯相当，动人的一幅画。
除了这里是战争结束後的战场。
「⋯⋯姊姊、光辉大人，是不是都把库涅我们还在的事给忘了呢？」
「『啊！？』」
二人立刻放开手稍微拉开了一段距离。库涅的眼睛仍在凝视着。
史宾瑟则用无法形容的表情在守望，不知不觉就来到一旁的林登，还有因那治癒之光而保住一命的多纳尔，以及战士们，表情都绽放出令人欣慰的微笑了。
面对越来越感到很不好意思而让视线游移起来的光挥，史宾瑟他们纷纷都送来称赞和感谢的话语。巨大的欢呼声就在王都响遍开来，就连远处所听见的声音，很多都是在称赞光辉的话语。
光辉，就在想要回去与想留下来的心情夹缝中摇摆着。
看见那样的光辉，莫亚娜则在感到很寂寞，以及在举国到邂逅要开心地将人送走这两种心情之间的夹缝中摇摆着。
结果，感到很微妙就使彼此顾盼着彼此，同时语塞了起来。
「唉～～～～」
在这样的气氛中，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的人就是库涅。
「啊啊，真是够了。如果那麽喜欢光辉大人的话，姊姊就一起跟着回去不就好了。扭扭捏捏的，看到连我们都很不好意思。又不是青春期的死小孩！」
幼女提到的事，不是在吐槽。
莫亚娜红着脸急忙反驳了起来。
「诶，啊，不对，库涅炭？那个呢，姊姊我是女王──」
「战争结束了。现在开始是库涅的时代了！快死掉的陛下遭到开除了！」
反驳迅速就被封杀了。
确实，小纠纷还会持续下去吧，不过，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了。对於战争结束後的世界复兴，比起力量用尽，无法自行行走寿命什麽时候会结束都不知道的莫亚娜，就如预定那样，由库涅来即位絶对好比较好。
再说，对已经是风中残烛的莫亚娜，希望她在剩下来的人生中能为了自己而活。
被说遭到开除的莫亚娜，在一句「库、库涅炭进入反抗期⋯⋯」後就受到打击垂下头来。
看不下的光辉在犹豫要不要说话。
「但、但是啊，库涅。穿越世界的法术，只能拜托那家伙。那家伙基本上就是个既鬼畜又邪端的的人，或许和莫亚娜穿越世界後，说不定会这辈子就永别了──」
「别一直罗罗嗦嗦的好不好。的确，那个人是个很鬼畜又令人感到害怕的人，但是光辉大人，不会是因为『说不定』就放弃了的人吧？频繁，就不用说了。总有一天，只要能再见到一次面就足够了。在此之前，库涅一定，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变回到自然豊富的世界的！」
附近「啊啊？」这种危险的声音，和「不可以！阿一同学现在要忍住！」或是「阿一，请你看一下气氛！」这种声音微微地在发声，但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
光辉，面对库涅的说法和对自己的絶对信任感到大吃一惊了。
「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真是意想不到。意想不到，库涅如此抗议！⋯⋯即使如此，您和姊姊爱慕的程度是一样的吧，光辉大人？」
将世界放在天秤上却倾向於姊姊的库涅所说的话，那是在显示非常信任的话语。
⋯⋯莫亚娜用有点焦燥的表情「库涅炭？总觉得有了一张女孩子的脸⋯⋯是心理作用吧？」在嘀咕着，而感觉在附近「⋯⋯光辉同学，是萝莉控？」或是「光辉。不行啊会再挨一顿揍的啊？萝莉控只有南云──噗！？」有听见这样的声音和冲击声，但光辉无视了。
库涅，再次将莫亚娜和光辉放开来的手再次牵回去後，就端正姿势，用会使人感到惊讶的平和表情开口了。
「莫亚娜陛下。从那一天起，就赌上生命在领导我们事，我由衷地感谢您。今後的未来，就由我库涅・迪・席尔特・辛克雷亚来承接。请您放心，好好照顾身体」
「库涅⋯⋯」
莫亚娜睁大着双眼开。在库涅的身後包含史宾瑟和多纳尔、林登在内的战士们都排好队，一起恭敬地跪下了。那是感谢，以及希望能充分休息的愿望。
莫亚娜的脸颊，再次被泪水打湿。到目前为止的种种想法，都化成莫大的热量溢流出来。
库涅，用一副弥漫出已经是女王的氛围的眼神，往光辉看过去。
「勇者大人。我代表人类，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您所成就的伟业，会随着敬意和感谢之意一起被深深地烙印歴史上吧。替我们带来的未来之路，我们会成就出一番事业给您看的。请不用忧伤，请在您的道路上迈进」
「⋯⋯对你从一开始，就被惊讶到没完没了了啊」
看见未来的道路了。絶望被拂去了。之後在自己的努力下，为了这个世界人们不要舍弃光辉的想法就好。面对库涅这番话语，使光辉感到败给了她而用无言以对的表情在仰望天空了。
然後，就紧紧地握住莫亚娜的手。莫亚娜一瞬间虽然哆嗦地吓了一跳，但稍微闭上眼睛後，就维持着哭泣的表情握住光辉的手了。
「嗯？意见似乎都达成一致了，不过，带那边的女人走好吗？」
「哇！？」
「唉！？」
「咿，出现了！？」
光辉和莫亚娜就在一旁突然出现的气息和声音下，二个人感情很好地拥抱在一起的同时原地跳起来，而且变成女大人模式的模式的库涅则让双马尾慌乱起来的同时就往後面倒下来了。
「呐，南云！你是什麽时候在那里的！？」
「在你挨了一记那边的小不点的头槌倒下来的时候吧。顺便告诉你，大家都在哦」
这麽在说着的阿一一个响指的瞬间，笔型・克洛斯・威尔德的隐蔽结界便解开来，月、希雅、缇奥、香织、雫、龙太郎、铃便显露出身影了。
「後方都分头去收拾好了。要五体投地来表示感谢吧」
「啊、啊啊。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大家」
光辉不只对阿一的帮忙也对其他成员们，投以平稳的笑容并低头致谢了。莫亚娜她们则用视线一知半解在投来疑问。
「光辉，这些人是⋯⋯」
「嗯，我来介绍一下吧。他们是来接我回原来世界的⋯⋯朋友」
正好有嫌隙，对该这麽称呼阿一好吗感到怀疑了。但是，要正确地去谈论彼此的关系又很复杂，於是就稍微忽略过去将他放入到朋友的框架之中了。
阿一贼笑了。
「你好，勇者君都介绍过了，基本上我就是那个既鬼畜又邪端的南云一。因为满满的鬼畜感使人很容易就记起来」
同时，回来的狮鹫们就在阿一的头顶上一边鸣叫一边盘旋。看上去就是个非常吓人的魔王大人。
库涅则「咿，对不起！！」地在说着的同时，便若无其事地以光辉为盾躲起来了。
面对被听见的吧在发出乾笑声的光辉，雫、香织，以及龙太郎和铃都跑过来了
「哇，光辉同学。内在都满目疮痍了吧？那边的，那个，称呼莫亚娜大人，可以吧？那个人感觉也很惨，、就帮她再生吧」
马上就往二个人的位置跑过去的香织，就使用神代魔法≪再生≫一口气使光辉和莫亚娜，顺便让人在附近受到缺损级伤势的林灯等战士们都恢复了。
被光芒包覆的瞬间，林登便睁大的眼睛看着自己手如倒带般被复原。光辉因为知道香织的再生魔法效果有多外挂并没有特别感到惊讶，虽然平稳地「谢谢你，香织」道谢了，不过，莫亚娜就不是这麽一回事了。
「什、什什、什！？」
显露出动摇的样子，该不会对莫亚娜的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吧！然而香织捕捉到史宾瑟他们显露出来的险峻视线了。
但是，就在他们要采取行动前，莫亚娜就产生变化了。
「姊姊⋯⋯头发⋯⋯」
没错，莫亚娜失去发色的头发，取回与库涅很相似的光泽了。因为比库涅的色素还稍微淡一点，可以说是白金色的吧。
莫亚娜一边在拨弄自己的头发在注视的同时，呆然地开口了。
「⋯⋯我、我知道。力量回来了⋯⋯」
这麽说着时，光辉的手就捧在胸前有如祈祷的样子，紧接着，光辉就被淡淡的白金色给包覆住了。不辛苦，也没有很沉重的负担就发动起来的，理所当然就是天恵术≪加护≫。
将在旁「还能这样啊？」地，在对回复的外挂说出感到很厉害的感叹晾在一旁，雫她们就向光辉交谈起来了。
「光辉⋯⋯」
「雫⋯⋯」
「呵呵。好像是很美妙的相遇呢。没看错吧？」
「⋯⋯啊啊。每次，不肖的弟弟就是不愿和姊姊照面呢」
莫亚娜马上就从动摇中恢复过来。然後又往新的动摇而去。「这、这位就是光辉的姊姊大人！？也就是，义姊大人！？」
雫来说不同意义上的姊妹淘关系的义妹出现了。（注：ソウルシスター，Soul Sister。作者用这个词很有问题，这名词比较针对黑人而来。这边用相近字词替换，而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莫亚娜会嫁给光辉，而与雫成为乾姊妹）
「哟，光辉。在听说你又被召唤时可真的吓了一跳了喔？嘛，你不管去哪，最终你好像都是老样子啊。⋯⋯只是，好友是萝莉控就放过我吧？」
「真是的，龙君！光辉同学才没有那样，所以不可以这麽说！」
「龙太郎、铃。⋯⋯你们二人都来了真是谢谢了。话说⋯⋯『龙君』？」
因微妙的距离而相互吸引的二人。而且还使用昵称的称谓。就在感到讶异的光辉被说明之前，阿一，前去稍远的地方一边将一起降落下来的死神进行回收一边询问了。
「那，你要怎麽做。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啊」
「⋯⋯」
光辉站了起来，看着库涅她们。库涅和史宾瑟他们都「至少在回报之前希望能留下」在说着的同时，没有拒絶要回去。
看着莫亚娜。
「看来，我只能跟职责说抱歉了。跟你走⋯⋯可以吧？」
「⋯⋯嗯。如果莫亚娜愿意的话」
光辉一边微笑一边点头，一边极力不去意识到在看着这样的自己和莫亚娜一副笑嘻嘻的青梅竹马们，以及意外地很感兴趣的月她们的同时，就往阿一那边过去了。
对着在将死神收进宝物库内的阿一的背影，说想带莫亚娜一起回去，以及「如果还想来这个世界的话能不能打开传送门，大概要怎样才愿意呢？」地去询问。
「呐，南云。莫亚娜和──」
就在那一瞬间。
注意到奇怪的气息而使阿一回头过去的同时，光辉头上就产生空间漩涡了。那彷佛就像是黑洞一样一瞬间就捉住光辉要将人吸进去！
「难、难道说，这⋯⋯」
强烈的力量往光辉狙击过去。脚下的沙明明全都没有被吸起去的样子，但是光芒越来越炙盛起来的漩涡般的空间洞穴，宛如「接下来，就拜托你～啦！」说着一样使劲地在吸光辉。
光辉看见阿一了。
到底好像很惊讶的阿一也看见光辉。
阿一竖起了大拇指。见状，阿一也有同样的想法使光辉确信了。
换言之，「这是召唤⋯⋯」
光辉的双脚轻飘飘地浮起来的瞬间，种种感情爆发开来的光辉就⋯⋯
「我、我受够了，不要啊啊aaaaaaaaーーーａ！！！」
『无念有想』及『限界突破』发动！着实难以认知，以像是潜入意识的夹缝之间的歩法朝阿一扑了过去。
「等等，你这家──」
勇者和魔王轻飘飘地浮起来。就这麽如同被扫地机给吸走的灰尘一样往上空飞去的二人，
「你这家伙，臭小子！放开我，你这个垃圾勇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可是絶对不会放开你的哦，魔王啊啊啊啊啊啊」
关系很好地往天空的另一端消失了。
之後被留下来的人们，包含总是很冷静的月和雫在那的人都愣住了一会後，就一齐，
「『『『『哎哎～～～～～～？』』』』」
确实地发出在说「在这种时机下，那就是没有～」的声音了。
之後，因为水晶钥匙是阿一带着的，所以阿一回到老实地待在辛克雷亚的月她们那边时，已经经过大约一周了。
而且，提到发生什麽事情时，在听见光辉和女神一起稍微去拯救世界的事情，接着再听见女神很中意光辉的这件事，就使莫亚娜眼睛里的亮点消失了。（注：ハイライト，不懂可以去看Ａ卡的催眠术系列，那个被催眠时的样子就是了）
等待光辉回来时，演变成修罗场的情况就不用说了。


◎058　登场人物绍介　パートⅡ
登场人物绍介です。
せっかくなので、少しまとめてみました。
时间がなくて、适当感ありますがご勘弁を。
════════════════════
≪アフターⅠ≫
・南云菫
ハジメの母。主妇用神器を多数使いこなす人气少女漫画家。宴会芸が得意。
・南云愁
ハジメの父。游戏会社を経营。ハジメにオタクの何たるかを叩き込んだ张本人。
・後辈の男子三人众
ハジメ先辈の恐ろしさを刻みつけられた後辈男子达。内一人は未亡人とか女教师が趣味だと某ファーストフード店で大声暴露し、ブラックリストに载っている。
・极道の皆桑
ハジメにボコボコにされた人达。何かある度に、ハジメのところへ报告と颜见せにくる。
・ヒデちゃん
ハジメにボコボコにされた不良。ハジメの绍介で兴信所に就职。情报屋关系の仕事をしている。ハジメに心酔。
・园部优花
野菜スティックでスマホを贯通できる女子高生。洋食店『维斯德莉亚』の二代目予定。ハジメがちょくちょく息拔きにやって来るので、周围からは爱人だと思われている。いつのまにか魔法少女になっていた。
・园部博之
优花の父。现『维斯德莉亚』の店长。娘の爱人气质に困った思いをしつつ、どうせなら普通に结婚して欲しいと愿っている。
・园部优理
优花の母。おっとり系の人だが、同时に无自觉に言叶の爆弹を落とす系の人でもある。
・白崎智一
香织の父。香织を天使と称するほど溺爱している。ハジメには连れ帰ってくれた感谢の念を抱きつつも、ハーレム野郎に娘を取られた嫉妬心で何かと络む。その度に香织に般若されて土下座する。
・白崎薫子
香织の母。夜叉のスタ◯ドを持つ。超料理上手。大体智一を土下座させている。
・白崎樱
香织の从姉。香织が实の姉のように慕うサバサバ系の女子大生。大体、香织と智一の父娘战争の间に挟まれる被害者。
・八重樫鹫三
雫の祖父。八重樫流の现当主。剑の他は锁鎌が得意。だいたい袭击してくる。
・八重樫虎一
雫の父。頬に伤のあるナイスミドル。だいたい袭击してくる。
・八重樫雾乃
雫の母。上品に天井から登场する。上品に笑いながら毒を盛ってくる。
・八重樫道场の门下生
だいたい忍者。
・畑山昭子
爱子の母。だいたい察している。
・畑山家
爱子の两亲と母方の祖父母。父は婿养子。果物农家。爱子パワーで家はとても润っている。
・山城のおじい酱
御年百二歳。绵菓子であらゆる雕刻品の再现ができる。
・古川太一
爱子の幼驯染み。爱子に迫ったのに生き残っている。
・梅子桑
谷口家のお手伝い桑。豪快な慰めが卖り。ムードメイカー铃を作り出した。
（菅原妙子と名前が被っていたのでさりげなく变更）
・からしお
阪上家の犬。ワーウルフにだって气持ちは负けない。心はいつだって狼。
・阪上家
龙太郎と两亲と姉。母亲はびっくりするとだいたい气絶する。父亲はワーウルフにバットで立ち向かえる勇者。お姉酱は腰が拔けるとだいたい漏らす。
・藤井のじい桑
阪上家のお隣桑。消火器をこよなく爱する。
・天之河家。
光辉と两亲と妹。父亲はびっくりするとだいたい气絶する。母亲はワーウルフに包丁で立ち向かえる勇者。妹はソウルシスター。あと割と漏らす。
≪缪编≫
・缪
いろんな存在を呼び寄せる、かつ好かれる特异な体质。魔王一家からあらゆる战闘技术・装备を継承しており、どんどん超人化が进んでいる。
趣味は战争系游戏、空自とのドッグファイト。
※所持AF
①どんなぁ＆しゅらーくぅ
②これは武器です
③触れるな变态
④ぴっこぴこはんまぁ
⑤むぅらまさ・こてつぅ
⑥月お姉酱の爱
⑦トム猫たん、ふらんかたん、
※お友达
①デモンレンジャーの中の『何か』（七人）
②イア！イア！──
③日本の山奥の河に生息する『何か』
④トータス西の海域に潜んでいる一度魔王に杀されかけた『あいつ』
・ナタリア
米国政府高官の娘。通称ナっ酱。缪信者。缪に好意を持つ者限定で黄金の右ストレートを打てる。
・エミール
诱拐された金发の少年。ボーイミーツガールした结果、ハジメの记忆操作を辛うじて拨ね除け、缪にアプローチ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だいたいナタリアの黄金の右ストレートを食らう。
・诱拐されていた米国政府又は军关系者の子供达。
全员、缪信者。
・アートルド＝修拉尼尔那迦
米国大统领。ファーストレディーがビンタを叩き込むほど、ワルキューレにご执心。ワルキューレファンクラブの会长。元コマンドー。
・シークレットサービスの皆桑
ジョージ、クリス、バッカス、キース、ニール、ハンク。ワルキューレにご执心。ワルキューレファンクラブ会员番号一桁の干部。大统领とワルキューレ谈义するのが最近の楽しみ。
・アーマンド＝阿什顿
魔王崇拝者。一应、军人で陆军将官。
≪深渊卿编≫
・深渊卿（远藤浩介）
元勇者パーティーの斥候役。异世界召唤なんて关系ない先天的「影の薄さ」を持つ。さりげなく人类最强格。
决战後に、晴れて拉娜（インフェリナ）＝郝里亚というウサミミお姉桑の恋人をゲットする。大体彼女のせいで深渊モードが深まる
帰还後はトータスに现代医疗技术を持ち込むべく医大进学を目指して顽张っている⋯⋯が、魔王样の指令で世界の里とドンパチしている。
嫌そうな割に、魔王の右腕と自负していたりする。
・艾蜜莉＝格兰特
金发サイドテール＋钓り目＋お漏らし娘＋カリス◯ガード＋天才白衣娘＋チョロイン＋ツッコミ属性＋忠犬属性Etc。
日々属性を増やしていく若き天才少女。人を怪物に变える巴萨克を意图せず作ってしまい、巴萨克に起因する事件に卷き込まれる。
『こうすけ』に助けられ、ちょろっと堕ちる。
浩介の二番目の嫁（？）。浩介の深渊モード、郝里亚の厨二病を治すのが最近の目标。
もっとも、顽张れば顽张るほど、郝里亚达にはマスコット的な人气が上がっている。
・凡妮莎＝帕拉蒂
通称、駄ネッサ。凄腕の保安局捜查官なのだが、自宅を厨二风に改造してしまうほどオタク。真面目な言动で大体周围を混沌に落とす。自称、『浩介桑』の三番目の嫁。
职务にも、忍术の会得にも真面目な人。圣书は日本の漫画。
・雷金纳德＝当
パーシヴァル大学の教授。最优の教育者と言われるほど、多くの优秀な学生を育てて来た。艾蜜莉もその一人で彼女の恩人でもある。
しかし、『歴史に残るほどの伟业』に妄执し、艾蜜莉を里切った。
・赫德里克＝维斯库
当教室の学生。艾蜜莉が最も信頼しいた『先辈』。巴萨克が研究栋内で暴走した际、里夏と艾蜜莉を守るため囮役となり、帰らぬ人となった。
・里夏＝阿什顿
当教室の学生。艾蜜莉が最も信頼する『姉贵分』ツンデレ气质で赫德里克に恋心を持っていた。巴萨克事件の际、大切な妹分である艾蜜莉を救うため、赫德里克と同じく囮となり一时行方不明となった。
最终的に生存が确认され、艾蜜莉と泪ながらの再会を果たした。
・罗德＝赫斯特
当教室の学生。轻い言动のムードメイカー。丹尼斯とは喧哗友达のような关系で、当教室では罗德と丹尼斯の言い合いは日常の一コマになっていた。艾蜜莉に「酱と生きろよ」と言い残して死亡した。
・丹尼斯＝李顿
当教室の学生。理知的で一番真面目。罗德とは喧哗友达。狂战士化しそうなになったところ自分で命を絶った。
・ジャシカ＝キュービット
当教室の学生。研究より游びに力を入れる美女。艾蜜莉の常时白衣姿を改善して、もっとファッションに兴味を持たせようとしていた。艾蜜莉のもう一人の『姉贵分』。狂战士化した萨姆に杀された。
・萨姆＝里特曼
当教室の学生。巨躯の男。狂战士化した後、死亡した。
・马洛＝伊妮
当教室の学生。巴萨克事件の际、当教室の学生の中で最初に死亡した。
・金伯利＝ウォーレン
保安局捜查官。军格闘术の达人。凡妮莎の同僚だったが、巴萨克で稼ぐため仲间を里切り、艾蜜莉を狙った。凡妮莎の颜面パンチ（深渊卿による强化ありバージョン）を食らって颜面崩壊等级の负伤の後、黑幕にデモンストレーションとして狂战士化され死亡した。
・夏洛＝玛古达勒斯
英国国家保安局の局长。初老の女性。冷彻で清浊并せ持つ合理主义者。英国と结婚した鉄の女、国家守护の要などと呼ばれることもある生きる伝说的な人物。
しかし、缪の前では『夏洛おばあ酱』。もの凄くデレる。
・艾伦＝派克
保安局の存在しない组织『Ｊ・Ｄ机关』のエージェント。コードネームはＫ。凄腕の杀し屋。普段はおちゃらけたり、愚痴ったりばかりの冴えない分析官。年中出会いを求めている。最近、とある事件で知り合った『アビィさんの友人の女の子』と少し良い感じらしい。
・バーナード＝ペイズ
保安局强袭课特殊部队の总队长。息をするように死亡フラグを立て、しかし、何故か幸运に助けられるという、死神と幸运の女神に同时に爱されている人物。浩介をアビィと亲しげに呼ぶ。六歳の娘桑がいる。
・盖斯＝ウェントワーカー
ガンマ制药会社代表取缔役にして、カルト系秘密结社ヒュドラの干部。巴萨克事件の黑幕の一人。ヒュドラをカルト组织から里から表世界に影响を及ぼす権力的组织に作り换え、自分がそのトップに立つべく巴萨克事件を起こした。自分をオーディンとか言っちゃう系の人。
今は立派な村人。
・ジェファーソン＝オルグレイ
カルト系秘密结社ヒュドラの盟主。表では英国の不动産王にして政界の重镇。
今は立派な村人。人气が急上昇しており、いずれは首相に⋯⋯
・ヴァイス＝イングラム
金さえ贳えば何でもやる佣兵团のリーダー。盖斯に雇われ、研究所の警备主任と当教授の护卫をしていた。かつて『Ｊ・Ｄ机关』のエージェントと战闘をし生き残った猛者。艾伦に追い诘められ、自分に改良版巴萨克を打ち込み、後に死亡した。
・拉娜（インフェリナ）＝郝里亚
兔人族の一部族である郝里亚族のウサミミお姉桑（巨乳美人）。浩介の猛アプローチに绊され、かぐや姫も真っ青な无理难题をふっかけてみたところクリアされてしまい、恋人になることを了承した。もっとも、魔王の右腕たる浩介にも嫁は七人は欲しいと画策している。浩介を『こうくん』と呼んでいる。
浩介が无理无茶无谋のいずれかをするときは、大体彼女のせい。
・伍迪
元Gamma制药会社の里の仕事における非合法社员。浩介によりサーモンサンドに目觉めた。今はサーモンサンド专门店を経营しつつ、里の伝手を利用して情报屋をしている。
・サマンサ
伍迪がサーモンサンドに目觉めた店の元从业员。「うちのサーモンサンドはそんなに美味しくありません」と力强く断言してクビになった。偶然伍迪の店にやって来た际、サーモンサンドに目觉めた。现在、伍迪の店でサーモンサンドを伝道している。
≪莉莉安娜编≫
・ヘリオトロープ
莉莉安娜の专属侍女。实は魔王样に选别され郝里亚式の训练を施された战闘メイド集团──フルールナイツのリーダー。一人で正面から骑士团一个大队を相手にできる。
自分より主从していると、魔王と彼女の关系を羡む王女がいるとか。本名は封印した。
・中野信治
芸能人专门警备会社の代表。オタ芸界の神。黑服でキレッキレッのオタ芸をする动画は世界的に话题沸腾し芸能人よりも芸能人していた。いつかアイドルとできちゃった婚するのが梦だが未だに叶う气配はない。
・斎藤良树
芸能人专门警备会社のナンバー２。同じくオタ芸界の神。最近は「日本がダメなら海外のアイドルだ」と事业拡大を图っている。
・デイビスくん
莉莉安娜の心の友。
・桑德菈＝温特切斯特
地球にて、莉莉安娜の秘书をしている女性。实は变装したヘリオトロープさん。
≪缇奥编≫
・南云家のお爷酱お婆酱
幽体离脱常习者。
・罗瑟・费尔斯・亚文斯特
亚文斯特竜王国の女王。赤子の顷に国を夺われ、以来船上国家亚文斯特にて空贼纷いのことをしていた。ハジメ达の助力により国を取り戻し、战舰亚文斯特が豪华客船となってハジメや缇奥と共に访れるのを待っている。
むっつりスケベ。
・克怀贝尔
白银の小竜。竜族最後の王で罗瑟の相棒。极光を操れる。缇奥を母と慕う。
・サバスチャン＝オールト
罗瑟の忠实なる执事。元近卫だが引退した今の方が强い。铳弹を普通に避ける。もしくはトレーで弹く。食器と体术だけで完全武装の部队を压倒できる。
・オルガ＝クロー
罗瑟の近卫队队长。サバスの直弟子。金发セミロングの美人。
・ジャン＝クロー
罗瑟の近卫队副队长。オルガの弟。徒手格闘ではオルガより强い。
・ボーヴィッド＝クランクス
竜王国空战部队总队长。ワイルド系の阳气な人柄。空战技术は变态等级。
・クライン
亚文斯特の舰长
・カーター＝ギルトン
飞空舰罗瑟莉亚の舰长
・オークス
飞空舰アベリアの舰长。
・葛瑞格＝克鲁瑟＝克瓦伊连
克瓦伊连天空神国の王。元空贼で亚文斯特竜王国を簒夺した男。ブレスでピチュンした。
・赛勒斯
克瓦伊连天空神国の高官。留守を预かるが、サバスにお话されて快く协力することに。後の彼は执事という生き物に酷く怯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か。
・ヒッグス
元克瓦伊连天空神国の空战机パイロット。魔王样にトラウマを彻底的に植え付けられた挙句、事情聴取という名の拷问を味方から受けて、一周回って凄く勇壮な空战机パイロットになった。今や敬虔な竜信者。もっとも竜达は何だか彼が气持ち恶いと近づかない。
・赫尔姆特
元竜王国を守护する王竜の一体。克怀贝尔の兄に当たる。人间に絶望し、家族を失ったことで正气を失い邪竜となった。世界を腐食の雨で满たし地上を汚染した。
魔王に喧哗を卖ってピチュンした。
・セリオ／パイク／ウェイバー／レイモンド／オーソン
近卫队队员。めちゃくちゃ根性がある。
≪雫编≫
・後辈酱
一匹见たら三十匹はいる。义妹の一人。トラブル遭遇体质。现代日本を舞台にトータスの冒険者并の冒険ができる不思议な女の子。ツインテール。打倒ハジメを掲げているが、大体可爱がられて、舍て台词を吐きながら逃げる。
言动の残念さが昔の希雅のようだと、ハジメ达には意外に好意的に受け入れられている。根は真面目だが、少しずれ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
・不动明
雫と同期の剑道女子。不动明王のような外见にコンプレックスを持っており、人生を剑道に赌けていた。そのため、帰还後剑道を止めた雫に嫉妬心を抱き、ベー◯—卿になり、何故か克莉丝塔贝尔の魔改造を受けて美少女になった。
・克莉丝塔贝尔
布鲁克の町の服屋に巣食う汉女。存在するだけでハジメのSAN値を削れる。スタン弹くらいなら筋肉で弹ける。ハジメに内绪で月达に頼み、地球に进出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ハジメ曰く『侵食』
彼等を前にするとハジメは魔王から勇者にジョブチェンジする。
≪光辉编≫
・天之河光辉
悩み多き勇者。体が砕け散るまで战い続けることができる≪限界突破・战鬼≫と、着しく认识が难しい剑击≪无念有想≫に目觉め、剑士としては极地にあると言っても过言ではない成长を遂げた。
だいたい召唤されている。
・女骑士
元莉莉安娜付きの近卫骑士团员。雫のソウルシスター过ぎて普通の团员に降格。决战後、光辉の神域の魔物讨伐に监视兼お手伝いでついていくことに。基本的に雫至上主义なので、雫に关わらないことはやる气がなく、关わることはやり过ぎる。闇属性の魔法による地味に嫌な恶戯系魔法が得意。かつて、ガハルド皇帝を水虫にしようと画策して队长にぶっ飞ばされたことがある。
・索娜・马萨卡
神出鬼没の宿屋の娘。こいつは──见ている！
・莫亚娜・迪・席尔特・辛克雷亚
辛克雷亚王国の王女。色の拔けた白い发に褐色肌の美人。光辉の年上。女王らしくしようと男口调を心がけているが、ふとしたときに素の女口调に戻る。妹を溺爱していて『たん』付けで呼んだり、好かれていると勘违いして嫌がる动物を可爱がりまくる残念な一面がある。基本的に勇猛でありながら优しい性格。
・库涅・迪・席尔特・辛克雷亚
莫亚娜の妹。金发ツインテ、褐色肌の腹黑系幼女（八歳）。姉を溺爱しており、世界よりも大事だと断言するほど。相手の思考や意识の向いている方向を读むのが得意で、よく气配もなく忍び寄っては惊かせる。王都で騒动が起きたらだいたいこいつのせい。
莫亚娜が退位し、现在の辛克雷亚王国の女王。
・阿妮尔
王族姉妹付きの侍女。细やかな术の行使においては、术士笔头の林登に并ぶ。
・史宾瑟＝ハイム
近卫部队の队长。王族姉妹に对しては若干亲马鹿气质あり。ただし、库涅の恶戯を闻くと死んだ鱼みたいな目になる。
・史巴克＝ハイム
史宾瑟の养子。二十代前半で剑术だけは既に史宾瑟に并ぶとされる若き天才剑士。库涅护卫队のリーダー。言动がストレート过ぎるところがあり、よく女性に误解される。莉琳に「玉を刻むぞ」と胁された経験がある。
・莉琳＝史托尔
近卫部队の术士。１６歳にして队长格の实力を有する才媛。栗毛の长いツインテールが特徵の美少女。言叶遣いは丁宁だが意识の大半が战闘に向いており、软派な言动に对しては精神破壊の言叶を仕挂けてくる。
・林登＝史托尔
术士团の笔头。莉琳の父亲。
・多纳尔＝クイン
战士团の团长。
・布鲁特＝裘布
文官の笔头。今にも砕け散りそうなヨボヨボのお爷酱。だが莫亚娜も库涅も头が上がらない威厳がある。
・洛斯柯＝亚克耶德
亚克耶德领の领主。妻西菈。息子隆德（十歳）がいる。かつてのハジメを彷佛とさせる见事な絶叫付き土下座の使い手。隆德はどうやら库涅を意识している模样。
・伊瓦娜＝柏格尔
亚克耶德领の自警团团长。
・果物店のご夫妇
ククリという果物の名店。实は王都での战争时、二人で小队规模の≪暗き者≫を讨伐した猛者。
・黑王
歴史上最强の≪暗き者≫。瘴气で作った全身甲胄に身を包み、転移・侵食・领域内での武器・从兽生成・巨人创成などの能力を持つ。
・涅布拉
黑狼种の≪暗き者≫。光辉が最初に战った相手。
・拉迦尔
鳞竜种の≪暗き者≫。光辉が初めて杀した意思ある相手。
≪その他≫
・因幡
脚击王の二つ名を持つ蹴りウサギ。奈落の第一阶层出身だが、偶然ハジメが零していった神水を呑むことで思考力と实力をつけたイレギュラーな魔物。
决战後は武者修行の旅に出た。战闘狂の气がある。既にトータスには相手になる魔物がほとんどいない。里桑とは友达。
二人で西の海域に出现した谜の物体を追って、その後、行方不明となる。
何故か关西弁。
・里曼
爱称里桑。『神杀しの魔王の亲友』として人间から一目置かれている。水空两用型小型潜水艇托利安纳（ｖ.２）を魔王から赠られており、これで西の海を守っている。
男气を发挥して因幡と共に旅に出た。再び家に入れる保障はない。
・浜田翔太
フリーのルポライター。优花のファン。优花を魔法少女にした张本人。以降、店に行く度に一人だけ冷たい对应をされ、逆に「もしや自分に气がある！？」と勘违いしている痛い人。
・兰迪尔陛下
今度は缪に惚れてしまった难仪な少年陛下。いつか奴をぶん殴ってやる！と心の中か、本人がいないときに叫んでいる。
・教头先生
爱子にツンデレしてくるカツラ。


◎059　平凡的学生生活②
「大家！说来突然，明天就要去修学旅行了！各位都还没准备吧！在今天内做好准备吧！」
早晨的班会。慌张得反常地进到教室的班主任──畑山爱子老师以既精神又苍白的抽搐脸容，来势汹汹地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样。
当然，压倒性的静寂支配了晨早的教室。
就连全民公认是这班的魔王的阿一也都呆滞地张大口看着爱子。实在是难得的情况。
一瞬间察觉到情况如何的雫单手掩眼仰天。不过，身为班上的常识人，有别与阿一的正经领袖。她马上举手采取「提问！」的体裁。
爱子哆嗦了一下。
「八重樫同学」
「是的，老师，请一五一十全都吐出来」
原来不是提问而是寻问。爱子就像是小动物似的颤抖着。
在班级全体的死鱼眼注视下，爱子微妙地移开视线，看着教室角落的污迹说明。
说，无意间无视掉的修学旅行已经完结了。
说，由於失踪的事件影响，唯独这班级没有去修学旅行。
说，学校的上层下来通知说，如果只有「他们」没有去修学旅行的事实暴露给媒体的话不又会成为众矢之的吗？我们玩不来这套啊说真的。所以啊，乾脆就调整一下日程，让他们去一躺修学旅行吧。
说，这是两个月前的事。
说，发生了许多事完全不记得传达给大家很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小爱老师在教师桌上漂亮地下跪道歉。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在教师桌上下跪的老师」
「会下跪的老师就已经没有吧」
玉井淳史和仁寸明人摆出略带抽搐的表情说道。
「嘛，嘛，大家都知道小爱因为『归还者骚动』而成为了众矢之的，所以也有很多事要忙，呐？」
「嗯，嗯。抬起脸来吧，小爱老师」
园部优花也摆出抽搐的表情安慰她说，菅原妙子也慌张地呼应她。
「在教师桌上下跪，总觉得头抬得有点太高啊」
「阿一安静一下！」
听到阿一的发言，香织提醒他说「不要再把小爱逼得更无路可走了」
总之，为了解决下跪中的爱子，主要是女子们努力地把她从教师桌上扯下来，全班一起安慰「身为一个社会人，居然会忘掉连络⋯⋯」因责任感而动作生硬的爱子。
的确，这是相当大的失误，但所有人都知道爱子平常为了保护身为「归还者」的大家而四处活动，被教师们当作麻烦人物，最近还被特别在意发型（假发）的教头以傲娇般的态度对待而在困扰着。
因此，本人看上去也在十分反省，而且这小事大家一起对应就没有问题，於是班级的各位便埋头在取回爱子的精神力的工作上。
「⋯⋯阿一。安慰一下爱子」
月发挥了正妻力。她知道阿一的话，最能够影响到爱子。阿一「真没办法啊」苦笑着走到爱子身旁。
大王登场了！同学们就像是摩西过红海似的分成左右两边。
「爱子」
「呜，我真是个废物老师。废物女老师。完全是个废物的女老师。简称废物女（Madao）」
阿一心想爱子也得重病了，并以温柔的声音说道。
「没有修学旅行的册子吗？我们甚麽情报都没有」
「哈！？册子！？放在职员室忘了取过来了！我过去拿回来！」
其实，由於没有甚麽时间，行程因此与今年普通的修学旅行一样，修学旅行用的册子也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看来爱子光顾着道歉而完全忘掉了。感觉已经是个恶性循环。
同学们目送着啪嗒啪嗒地跑出去的爱子。
「总之，她精神得能够跑起来了」
「⋯⋯阿一。不是这样」
阿一被月吐槽了。他耸肩说我知道，一个人走出教室，去帮忙取册子回来。
下一天。
勉勉强强地完成了准备的阿一班级在大清早便集合在集合地点──车站附近的停车场。
巴士已经到达，中野信治和齐藤良树正在和导游小姐搭话。导游年纪轻轻，外表可爱。但表情却微妙地在抽搐。
其实，她表情在抽搐不是因为大清早就被人搭讪。
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仅因「最年轻」这里由便被迫成为「那些归还者们」的导游。她的内心正在战战兢兢。总之，车长的帽子披得太深了。
就这麽不想和我对上眼神吗⋯⋯新人导游的视线插在车长身上。
「姐姐大人，请您，请您保重！发生甚麽事的话，请把那个人当成诱饵逃掉吧！」
「能不能别说得这麽像今生分别似的？我很难为情的」
後辈比班上的所有人都更早来到了集合地点。她心想「这说不定就是最後一次了」，将脸埋在雫的胸部蹭了起来。
总之，阿一先抓起了後辈的後脑。
「出，出现了呢，前辈！把我和姐姐大人分开就让你这麽满足吗！？就这麽满足吗！？」
「大清早的还真吵闹啊喂」
阿一边打哈欠，边用力按着呀呀地吵嚷着的後辈的太阳穴。「啊啊～～，我的头，我的头疼得快要裂开啦」痛苦地叫着的後辈似乎完全不放在眼内。
「果然不能让姐姐大人和这种男一起旅行！至少我也要跟过去！」
言出必行是後辈的特质。出於无奈，阿一将後辈的口封起来，用钢丝将她绑在附近的电线杆。
然後，他从不知甚麽地方取出了看板，挂在「唔～，唔～！」地呻吟着的後辈的头上。看板上写着「正在进行晨练。请不要向我搭话」
明明一名女子高生被用钢丝绑在电线杆上，却没有任何一人出声，甚至还以温暖的眼神注视着这情况──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减少至９０。
「请，请问，请问。畑山老师？那孩子⋯⋯」
「我看看，之後，出发之後⋯⋯去完这里之後⋯⋯」
新人导游小姐静静地远离了看似很拚命地确认行程的小动物老师。果然不能打扰人吧，对不起。
「啊哈哈，没事的，导游小姐！那孩子，钢丝也拿她没辙的」
「都是家常便饭的事了！比起这个，我能用名字来叫你吗？」
被信治和良树再次缠上。新人导游小姐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将女孩子用钢继绑在电线杆上是「家常便饭的事」⋯⋯她在内心中「这就是归还者吗！？」叫道。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８７
那时候，突然，一把年幼的声音出现在停车场。
「爸爸～～！」
「！缪！还有蕾蜜雅。你们俩来这里干甚麽？」
啪嗒嗒嗒嗒地跑过来的幼女──缪扑向阿一的双腕中。从她後面，蕾蜜雅说着「啊啦啊啦」，一如往既地缠着悠悠的氛围走过来。
新人导游小姐是知道的。被称作爸爸的少年一早，便与一头金发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和睦地手拖手过来这里。还有一个还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像是个兔子似的，很亲密地在他身边嘣嘣地跳来跳去，至少，不管怎麽看，那两人都是恋人。
然而，还被叫作爸爸⋯⋯
男子高中生的没节操生活浮现在脑海中，已经无法移开视线。大清早的，就在现实上映午间剧了！新人导游小姐喜欢午间剧喜欢得会留起来一起看！
「对不起，亲爱的。缪不听话，说不想待在家里，要来送你出发⋯⋯」
「这样吗⋯⋯⋯嘛，也好。谢谢你来送我走，缪。期待我带回来的土产吧」
「嗯！」
缪很高兴地抱着阿一，阿一则表情松懈下来。
然後，同学们则温暖地注视他们⋯⋯
（为甚麽没有人对这个情况感到疑问！？这不是修罗场吗！？不，等等，那孩子再怎麽看最少都有五、六歳。也就是说，那个男学生在小学的时候就把那美女给⋯⋯老师，畑山老师！这麽糟糕的事实就在眼前！作为一名教育者就没有甚麽意见吗！？）
「哼哼，小缪还真是喜欢阿一──咳咳，喜欢南云同学呢」
悠然地。
没有看到期待的反应，新人导游小姐喃喃说「可恶！」。话说，刚才是不是叫了学生的名字，然後慌张地改回去了⋯⋯
喜欢午间剧新人导游小姐之眼发动！
⋯⋯
⋯⋯
⋯⋯
没救了，这个。完全就是那种感觉⋯⋯⋯仔细地看，其他女学生也一样。这个班级，人际关系太糟糕了！不过最糟糕的，是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切的同学们！
为甚麽～！？这到底是甚麽情况！？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８３
「姐姐大人看着被小孩子抱紧的前辈时的表情，无价之品！」
「啧。已经脱绑了。──追加」
向着以滑溜溜的动作从电线杆钢丝上逃出来的後辈，不知从甚麽地方取出来的印加流星锤飞了过去。锤的离心力带着她转转转转转。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８０
「⋯⋯你。差不多到时间了吧？」
车长将帽子披到「帽子这样，你絶对看不到前面了吧」的地步，向新人导游小姐小声地说。
「也，也是呢！畑山老师！差不多到时间了！能请您开始点名吗！」
「啊，是的。我马上开始！」
她若干欧斯里底地催促，小动物老师便像是小动物似的开始动作。
不久後，所有人都乘上了巴士。
在最後方的座席。道路的直线上，阿一大摇大摆地坐着。
新人导游小姐不知为何想到了。
简直，就像是坐在王座上的魔王似的。
然後，在道路上，他的正前方就是自己⋯⋯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７３
巴士平安无事地出发了。
在窗外，缪在蕾蜜雅的怀抱下大大地挥手。同学全员都向她挥手道别。
後辈逃出拘束，跑着追过来。「姐～～姐～～大人～～～！」这声惨叫，被所有同学无视了。套路得令人怀疑是否故意的是，在追了约五百米左右时，後辈一脸栽进了柏油路面上，消失在遥远的後方。
新人导游小姐当甚麽事都没有发生过，开始打招呼和自我介绍。特别强调了车长的名字了。一瞬间，方向盘的操作乱了，一定是错觉。
信治和良树得意忘形地以名字称呼新人导游小姐。但被爱子老师叱责了。
在说这事那事的时候，一名男学生「啊」的声音响彻车内。声音的主人是野村健太郎。他凝视旁边的座位之後，
「小爱老师！浩介不在！」
「你说甚麽！？」
一阵吵闹。「浩介？啊，远藤吗？」「诶？远藤不在吗？」「话说，集合地点有见到他？」「好像有看见，也好像没看见⋯⋯」「Aby，浩介那家伙，其实是不是在这附近？」
「喂喂，卿那家伙，居然被留了下来⋯⋯太厉害了吧？」学生们若无其事地说着。
「诶？诶？那个，畑山老师，难道是少了一名学生吗？」
「请稍待一下。大～～家！请好好看看周围！远藤同学是不是在空隙当中？又或者是坐在旁边但却没注意到！首先确认一下吧！」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７１
同学们小心翼翼地观察巴士内。
结论一致，是「没～～有！」
「野村同学！干得太好了！居然能最先注意到远藤同学不在！谁来连络一下远藤同学──」
「老师，那家伙在上面」
「诶？」
听到阿一的话，所有人「上面？」都望向天花板。难道说，正黏在天花板上吗。但是，天花板下却不见他如同忍者般黏着。
「巴士上面啊，上面。我看他那个样子，大概，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巴士就出发了，没有办法才跳到车顶上吧？」
「浩介那家伙，在搞毛啊」
新人导游小姐跟不上对话。
健太郎无视她，将自己座位的窗户打开了。
然後，
「啊，窗打开了？」
和这声呢喃一同，一名学生──远藤浩介从车顶上轻松地进到了车内。
「唉呀～，健太郎。谢了。毕竟还有导游在这里，想着把分身放进来通知你们也有点那个，便等有人打开窗户啊」
「没有人打开的话你想怎麽办啊」
「到休息站停车为止，在上面随便地⋯⋯⋯习惯的话意外地还挺舒服的」
在健太郎的旁边，一直在行走中的巴士的车顶上的学生边普通地对话，普通地坐下。
然後，「正常的话，打电话进来打开窗户不就好了吗」被这样吐槽，「啊」浩介惊讶地发出声音，看见这样的他，「真不愧是深渊卿！」「卿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同学们爆笑起来。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６８
与修学旅行的开始十分相应，充满愉快而精神的气氛的巴士之中，新人导游小姐心想。
到底，我能不能够直到最後都保持正常⋯⋯⋯
新人导游小姐的试练，待续⋯⋯⋯⋯⋯⋯⋯⋯？


◎060　平凡的学生生活③
在昨天才下达通知要举行的修学旅行。
目的地是京都。持续了数小时的巴士旅行也将要迎来完结。
事先准备好的路上消磨时间用的企划全都用尽，抽搐地笑得太多，脸部肌肉开始痉挛的新人导游小姐打从心底安心下来。
都多亏了学生们很识趣。最近的学生都挺冷漠的，即使准备了卡啦OK和猜谜也没人有回应，但这群学生（特别是中野和斎藤）实在是很会炒热气氛。
虽然有时会作出不合常识的言行举止，但只要贯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原则便能够忍耐。也多亏了同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车长先生发出的後援（精神分析）
因此，即使看到学生们不久前开始表演的宴会艺（？），还待在一脸麻烦地以无数的匕首表演出能投稿在「世界冲击性映像」频道的投掷技的女学生身边，新人导游小姐也能够忍耐！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５０
「园部～。最多就十把吗？应该能更多吧？」
玉井淳史以一副扫兴的样子问道。看来用十把匕首表演的杂技无法满足他。
新人导游小姐心想。
随身携带匕首就已经出线了！老师！那孩子带着匕首啊！而且还是大量携带！为甚麽您摆出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啦！？
「嘛，真要来的话最多能到三十个左右，但这里天花板太低做不到」
「园部同学，真厉害呢～」
老师！「真厉害呢～」个啥呀！？那悠悠的表情算是甚麽！真可爱啊。不过呢！您可爱的学生似乎过着很锋利的人生啊！请你指导一下吧！
新人导游小姐的眼神充满心和吐槽，注视着爱子。传递过去吧，这难以言喻的思念！
「？？」
爱子微微倾了倾小首。一拍後，不知为何向她微笑了。
新人导游小姐喃喃说「可恶啊」。沟通不了，但太可爱了──这不随心的思念，该怎麽样去宣泄⋯⋯
那时，一把小声音传入了新人导游小姐的耳朵。
「还有十分钟⋯⋯」
「啊，是的」
不知是怎麽样确认前方的，帽子挡着眼前，让人满是不安的车长说，再过十分钟就会到达今天第一个观光地。
新人导游小姐小声地假咳一声抖擞精神，催促不知不觉间改成以扑克牌表现杂技的优花坐回座位上。
不只是向上抛，还水平地投出，就好比回力镖般飞回来的扑克牌数十枚所成的，艺术般的投掷技实在是令人想继续沈醉当中，但工作就该完成。
在众人的拍手和喝采之下，优花似乎是稍微感到害臊，脸颊微红地回到了座席。
「园部同学，谢谢您的表演。各位都有着些很厉害的特技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麽厉害的学生们」
保持微笑。内心虽然在战战兢兢，心惊胆寒，还处於发狂寸前，但身为导游者，决不可忘记笑容。面部表情肌发疼？那又怎麽了！
斎藤和中野作出反应。
「刚才的『我还是第一次』再说一遍！」
「再多点感情！请像是稍微有点害羞地说！」
这是何等直白的性骚扰。新人导游小姐的面部表情肌发出了悲呜。
然後，扑克牌插在了两人的额头上。两名傻子在座位上「我的头，我的头啊」打转。
「啧，真脏」
优花将沾在扑克牌上的血，就像是擦脏东西似的用斎藤的衣袖擦掉。她的眼神冰冷得能让软弱的人瘫坐在地上。其他女学生也一样。
「导游小姐，不好意思。这两个笨蛋会由班上的女子好好教训的」
「在，在说这之前，血正在喷出来的说。医院」
突如其来的流血事件。新人导游小姐慌张起来。
香织这时叹气走了过来。她稀奇地以冷漠的眼神看着两人，将巨大的创可贴啪地拍在他们的额头上。「咿讥！？」斎藤和中野发出了悲呜。身体在微微跳动着。
「真是的，怎麽能用血来弄脏巴士呢！中野君和斎藤君都太兴奋了！」
看到叱责他俩的香织，新人导游小姐心想。「不对，不是这样」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４６
「我，我的学生打扰到您了！我之後会好好训话的。真的很对不起！」
小动物老师向她低头道歉。代替玩笑开得太过火的学生来道歉的身影的确很像老师，但果然没有在意流血事件本身。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４３
一瞬间，她有种冲动破窗跳车逃跑，但想到这样会闹出人命才勉强打消主意。最重要的是，身为一命导游，不能够置顾客不管！
「那，那～个，大家，还真是精神满满呢！之後，大约再过十分钟就会到达今天第一个观光地点，伏见稲荷大社。之後，一如行程，经过几个观光地点後，便会前往今天晚上住宿的旅馆」
听到学生们「是～～！」发出最近的学生难得的精神的回答，新人导游小姐接近崩溃的精神稍微回复了。除了时不时出现的超常现象，作为一名导游实在是很庆幸能遇到这样的客人。
我会加油的！新人导游小姐在心里替自己打气，为了缩短与学生们之间的距离，而透露出个人情报。
「其实，我是在京都出生的。出生地以大家也有所耳闻的有名之处来说的话，就在这处以北的鞍马温泉和鞍马寺的附近。所以，隐藏的名处等等我也知道很多，请不要客气尽管问我吧」
「哦哦～」学生们总之先跟着气氛惊叫了一下。该怎麽说，这个班级的一体感很厉害，看上去就真的感情很融洽似的。
虽因他们是「归还者」而心怀警戒，但实际上，他们在言行举止上虽然很多时超出了常识，但絶不是应该受到忌避的人。
看来多少也有些习惯了，新人导游小姐稍微放松了肩膀。感觉精神力在恢复。
「鞍马温泉和鞍马寺？那是有名的地方吗～？」
希雅很快便蹦地举手提问。
从其他学生没有摆出疑惑的表情来看，知名度看来是相当的，不过对希雅而言却是第一次听见的名词。月看来也同样，正「嗯嗯？」地歪着头。
看到两人很明颢是外国人的容貌，新人导游小姐心想「不知道也是情理之中」，微笑着开始说明。
「那是一间被自然所包围的很棒的旅馆。我特别推荐的是被冬天舖上白雪的树林所包围的温泉。而鞍马寺则是京都少数的能量点。也有时会被介绍成天狗的总本山。详细的由来，如果有兴趣的话之後再说吧⋯⋯」
新人导游小姐选择些外国的孩子也能明白，并且能吸引她们兴趣的言语来介绍。然後诙谐地说道。
「据说，很久以前魔王降临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学生们的视线，一个不留地流向後方的座位。
「咦，咦？各位？怎，怎麽了？」
与想像中的反应不同。不如说，反应过头了！而且还是些意义不明的反应！
新人导游小姐混乱了！
距随学生们的视线望过去，是後方的座位正中央──在新人导游小姐的正面威风堂堂地坐着的一名男学生。
新人导游小姐与他──阿一对上了眼神。
在这里言及一下阿一的精神状态，本日的阿一先生情绪还挺高昂的。其实，刚才他也有掺和那声惊叫。在卡啦OK环节也有献唱动漫歌曲。
与平时不同，情绪相当高涨的他，如果受「说是魔王降临过」「也就是说南云降临了？」这类的视线注视，会作出的反应是⋯⋯
他露出微笑，轻轻发出了「威压」！简直就是在说我就是魔王！
学生们「哦哦！南云跟上了！」「哟，我们的魔王陛下！」兴奋起来。
不过，对一路在异世界走过来的学生们算不了甚麽的压力，对於站在他前方的新人导游小姐就不一样了⋯⋯
「Kuawsedrftgyfujikolp！？」
在刚好到达的京都伏见稲荷大社的停车场里，一道奇怪的惨叫响彻周围。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２３
从长时间的巴士移动中解放後，学生们正在伸展身体。
这次修学旅行稍微有点时期不对，看似这个时期的学生集团很罕见，周围时不时会将视线转向他们。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人导游小姐周围众集了一群女学生。她的双手不知为何分别被香织和雫握住，优花和妙子、奈奈等其他女子也像是护卫般包围着她周围。某种意义上，这是种後宫状态。
「请，请问各位？我还需要带路的，如果可以的话请之後再⋯⋯话说回来，为甚麽要握住我的手呢？」
「没有事，没有事的」
「我们会待在你身边的」
「那个⋯⋯导游小姐。点心，要吃吗？这是甜甜的牛奶味的。一定能够治癒到你的心灵的」
香织，雫和优花以非常担心的表情望向新人导游小姐。其他女学生也逐一接二地赠送出温柔的话语。
能够和学生们打好关系，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特别不是和男学生，而是与女学生。
不过，不过啊。
这种奇妙的担忧和温柔，实在是难以不令人困惑。不如说，温柔过头反而觉得恐怖了。
「那，那个。大家，我，难道做了些甚麽事吗？感觉大家和刚才的样子有点不同⋯⋯咦？说起来，是甚麽时候到停车场的？咦？咦咦？记得在谈些有关这附近的话题⋯⋯然後⋯⋯」
「你不用辛苦自己想起来的！」
「来吧来吧，导游小姐。快点走吧。好吗？好吧？」
香织不知所措地，而雫则是焦急地拉着她的手催促她开始带学生去观光。
的确，现在还是工作的时间。虽然稍早前的记忆不知为何十分暧昧，但学生们可是在期待着导游的工作。如果不回应他们导游魂便就此作废了！
新人导游小姐转换心情踏出一步。女学生们有如一群体般一起动起来。男学生们则跟在她们後面。
「我说，月。那个人，真的没问题吗？也不必连记忆都删去吧」
在一行人的最後尾，阿一以抱有歉意的表情向月问道。
魔王陛下也没想到那种程度的威压便会使她发狂。原因之一是班级全体的言行举止令新人导游小姐的SAN颢着下降，但最後补刀的是自己，所以他很少见地反省自己太得意忘形了。
虽然会反省的最大原因是被月叱责了。
「⋯⋯嗯。用魂魄魔法治好了所以应该没问题。原本她的精神以一普通人来说便十分强靭⋯⋯说不定是经历过些大事情？」
她的精神强靭得彷佛拥有恐怖耐性技能似的，月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向新人导游小姐。
「能让新来的导游得到恐怖耐性的大事件会是甚麽⋯⋯导游的工作太艰难了吧」
「⋯⋯还有，我没有操作她的记忆。虽然有耐性，但还是很普通地失忆了」
「⋯⋯之後，送些甚麽东西给她吧。就当作是赔偿」
被魔王赠与赔礼的新人导游。托达斯世界的人们知道的话无疑会怀疑人生。
在外表上很受学生欢迎的导游带领下，一行人巡游伏见稻荷大社。
如有名的「千本鸟居」等，走到这些令人感受到神秘和历史的场所时，甚至连月和希雅也不禁发出感叹的声音。
新人导游小姐停在了某个地方。
「各位，这个是『轻重石』。据说把石灯笼头上的石头拿起来，如果比想像中更轻的话愿望便会实现，更重的话便不会实现。有谁要来试试吗～」
学生们听到後望向两个石灯笼的所在处。一个个叫嚷着上前尝试。
「希望我今天就能交到女朋友！」
中野厚颜无耻地大声许下无谋至极的愿望，偷偷看了新人导游小姐并拿起石头。
「！？⋯⋯真，真轻啊！超轻的说！」
看来比想像中要重许多。身为一名异世界挂逼，为甚麽还会觉得重⋯⋯⋯说不定就是这麽不可能发生的事。
混杂着同情的视线集中在中野身上。看到这景像，斎藤决定放弃战，静静地兴中野拉开距离。
下一个挑战的是在巴士上表演了神动作的野村健太郎和跟他同一队伍的治癒师辻绫子。两人互相偷瞄对方，伸手取起石头。
「辻，怎麽样？」
「嗯，嗯。还觉得挺轻的⋯⋯野村君呢？」
「我也觉得很轻。⋯⋯辻的愿望是⋯⋯」
「这是秘密！」
两人脸泛红潮，拿着石头互相偷瞄对方。
「你能相信吗？那两人居然还没交往诶？」
「给我快点放下石头啊，野村。你信不信我把你的头连石头一起砸碎」
淳史和昇开始不爽了。看到自归还以前便喜欢对方，但至今仍未开始正式交往的两人，不止是淳史两人，其他人也摆出微妙的表情。
就这样一直玩下去，最後挑战的是雫和香织两人。希雅愉快地问她们。
「你们俩想实现的愿望是甚麽？在拿起来之前先告诉我的说」
「我⋯⋯果然，还是想许愿说之後也想与阿一一直在一起，吧？」
「我想想⋯⋯我倒是希望家人能安份一点吧」
香织有点害臊地，而雫则眺望着远方，说出各自的心愿。同情的视线聚集在雫身上。
然後，香织和雫伸手拿起「轻重石」⋯⋯
「啊啦，真轻呢。会这样觉得，也就是说他们会再自重一点呢」
雫十分高兴地把「轻重石」上下摆动。同情的视线变得更多了。
不过，她身旁发生了异常事态。香织不从石灯笼上取下「轻重石」
不，从她混身颤抖的样子来看，不像是不拿起来，而像是「拿不起来」
「嗯呜呜呜呜呜呜！？这甚麽鬼！为甚麽会这麽重！？一动不动的说！？」
难道说是被黏在石灯笼上了？香织忘记了刚才大家还很普通地拿了起来，内心十分混乱。
「是不是卡在上面了⋯⋯」
微笑着看护学生们的新人导游小姐以困惑的表情伸手向「轻重石」
非常轻松地拿起了。
「⋯⋯」
「⋯⋯」
一般难以言喻的气氛流过了。特别的是，香织刚才还把许愿的事说了出口。
「今，今次一定没问题的！」
「也，也是呢！」
新人导游小姐拚命地安慰她。香织泪水在眼眶内打转，再次伸手向「轻重石」
动也不动。
「为甚麽啊啊啊啊！？我的愿望就这麽难实现吗！？就难实现到重得要命吗！？呜哇哇啊啊啊啊」
香织以搂住石灯笼的姿势，用尽全力想把灯笼头上的「轻重石」拿下来。当然，同情的视线又聚集起来了。数量简直不能再多。
在众人环视之下，月大人小步快走地走了出来。
她对哭号着为拿起「轻重石」而奋斗的香织，投以一个温暖的眼神，
「⋯⋯香织。你知道甚麽叫贪得无厌吗？」
「你甚麽意思！？」
言外之意就是，想待在阿一身旁甚麽的真是太贪得无厌了。
面对无论如何都拿不起「轻重石」此一异常事态，其他来观光的人也开始注目。
「那个，阿一。该不会⋯⋯」
「啊～，嗯。虽然很巧妙地隐蔽起来，但以我的魔眼石来看，是月在搞事情」
正如希雅以直觉所察，都是月大人干的好事。
对，在大庭广众面前，她神技般隐藏自己的魔力，发动了重力魔法！
作为其证据，重量似乎与香织所施的力成正比关系，「轻重石」下的石灯笼已经开始发出不祥的声音。
听到那个声音，香织貌似也察觉到了。
「这难道⋯⋯月～～～～～！！你又在恶作剧了呢！在这种地方你还在想甚麽！？快点解除！快点！」
「⋯⋯我有点听不懂你在说甚麽」
呼～呼～呼～呼～呼～，月很造作地吹起口哨并望向一边。如果是为了对香织恶作剧，要用上神一般的技术也在所不辞！
察觉到她不打算解除重力魔法的香织的额头上，浮露出几条青筋。
从两人的对话中了解到事情的同学们以呆滞或是愉快的表情注视着她们，香织呼～～地大大吐出一口气。
「我，我说，香织？我知道发生甚麽事了，但这里人这麽多，还是放弃⋯⋯」
「小雫。女人，有些时候可是不能够退缩的」
至少别给我在观光地里用上身体强化来战斗啊，雫在内心这样想，但香织已经──发动了突击少女模式！
「可恶～～～～～～～！！我絶～～对，要拿起来啊啊啊啊」
呐喊！将神之使徒的膂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全力攻略「轻重石」！幸好她还留着懂得抑制魔力光的理性⋯⋯
「⋯⋯呣。真够死缠难打！」
「看着吧，阿一君！我不会输的！」
在各种意义上都不忍直视啊，阿一这句吐槽没有传入两人的耳中。
雫和爱子慌张地打算阻止她们。
不过，在此之前，传出了一声不吉的声音，令两人不由得停了下来。
看，石灯笼终於耐不住超重量，出现了几道裂隙！
「请别冷不防的破壊观光地～～！」
「总，总之大家！快变成墙壁！组成一道人肉墙壁，别让观光客看见！」
爱子半泣地阻止她们，而雫则发出指示让学生们成为肉壁。
香织不输给周围的视线，也不输给超重量，终於成功把「轻重石」抱到胸前。然後，她身体震颤着，达───！地将其举到头上。
她的身影，就有如举杠铃的举重选手，又好比「分给俺们力量吧！」的战斗民族。
同时，香织的脚下出现了放射状的凹陷，无数的龟裂如蜘蛛巢般扩张。
「看吧看吧，阿一君！我拿了起来！愿望会实现的！」
「⋯⋯呜。香织。真能干」
浸醉於成就感的香织似乎已经忘掉了。「比想像中更重愿望便不会实现」这个事实。明明从一开始就已经完蛋了。
但是，看到她春风满面的表情，谁也没办法说出来。
总之，在同学们挡住其他人的视线期间，阿一以附带冲击波的弹额头惩罚了两人，然後以链成修复好地面和石灯笼。
眨眼间一切都回复了原状，因此大概没有目击者吧。
对，除了在人群内侧的新人导游小姐。
亲眼看见这一连串事情的新人导游小姐，露出抽搐的笑容，不久後，
「⋯⋯呼嘻」
便留下古怪的笑声晕倒在地。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１８


◎061　平凡的学生生活④
在那之後，每到一个观光地，新人导游小姐的理智值又被削减一次，但多亏她身为新人却已根深柢固的责任心，坚靭的精神力，还有温柔得可怕的学生们的应援，总算是渡过了难关。
在到达旅馆之後，环绕阿一发生了一场分房间争论，月和香织等人以物理手段来对话，男子们被喂一堆狗粮，还发生了爱子老师打算滥用职权，结果，被希雅来了一记裸绞後老实下来的珍奇之事⋯⋯
班导被学生绞晕这种事，对新人导游小姐来说已经算不上甚麽了。和自己仅仅今天就已经有两位数次数的记忆模糊比起来，没甚麽大不了的。
只不过，看到在室内也依然用帽子挡着半张脸的车长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杀意实在是停不下来。
车长似乎是注意到新人导游小姐充满杀意的视线，递出了一罐咖啡⋯⋯
不过新人导游小姐是个超级甜党。糖分就等於性命。她深爱糖分到了要是需要减少糖分的摄取量的话，更愿意每天早起，撑着睡眠不足的身体去跑十公里以维持体型。甚至还能把市贩的砂糖直接灌进肚子去。
车长明明心知肚明，但却故意送了一罐黑咖啡过来，新人导游小姐在心里发誓总有一天要宰了这个家伙。
在发生了许多事，身心皆疲惫不堪，吃完晚饭後，学生们正在入浴的时间中。
新人导游小姐独自一人，前往旅馆的门厅。身体在喝求甜食。虽然在晚上吃甜食对身体不健康，但不补给糖分实在是干不下去。
「唉～，累死了⋯⋯砂糖在哪里⋯⋯不知道有没有固力果的昂列咖啡呢⋯⋯」
新人导游小姐如同寻求暴力的甜美而彷徨的甜味丧屍般，摇摆不定地走着走着，然後在走廊後看见一张椅子，而爱子则坐在椅子上。
看到她背後贴着浴场的门廉，便能够清楚知道她在履行老师的职责，正在看守浴场。
「晚安，畑山老师。这麽晚还在工作，真是辛苦您了」
看到她自己一个坐着踢脚，新人导游小姐无意间便向她搭话了。看来爱子正闲着，被其他人搭话，便高兴地笑了。
「啊哈哈，嘛，也是没办法的。毕竟这就是工作。而且，其实也并非很辛苦的。阿──南云君在旅馆内筑构了监视系统，嘛，虽然我想不会发生，但万一男子在想些甚麽不好的事，警告便会传到我的手机里」
「原来是这样」
可别小瞧我今天彻底磨练出来的无视技能啊？新人彷佛在这样说似的，以微笑应对过去了。
「不如说，我还比较担心南云君会不会被女孩子们奇袭──」
「明天是自由行动呢！畑山老师有甚麽打算吗！？」
「噫！？为甚麽突然大声说话！？」
是为了不被你的不可思议世界侵食。这句话当然没说出来。
看到颤抖的小动物爱子老师，新人导游小姐无由来怀着「我赢啦！」的心情，再次开始寻求糖分的旅行。
那个瞬间，
──呯呯呯呯
突如其来的开枪声！
「噫！？发生甚麽事！？」
新人导游小姐双手抱紧自己，跳了起来。听到日本几乎不可能会听到，但是，却曾经在动画上听过的声音，她无法隐藏动摇！
「南，南云君～～！发生甚麽事了！？」
爱子在男子浴场的门廉前大声喊道。然後，从浴场的深处，
──我正在教同学们无谋两字是甚麽意思～。特别，是向这群人的胯下啊！
传出了这样的回答。
看来，出现了不知畏惧的汉子。不过从汉子转职成汉女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我就，我就只是想看一眼梦想而已！就是这样而已！
──哼。从最开始，我就已经做好觉悟了！
很有男子汉大丈夫（？）风范的呐喊传了出来，一拍後。
──呯，呯
──啊♂───！
──啊♂───！
两道惨叫声响彻周围。
「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我甚麽都没听见。」
「哈！？您，您没事吗！？咦！？眼神一片虚无！？谁来！谁来救救她啊～～～！」
新人导游小姐双手塞着耳朵，蹲下身子呢喃着同一句话。爱子只能狼狈地照顾她。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４
入浴时间结束後，身穿浴衣的学生们在门厅的店舖附近享受着。
新人导游小姐在热闹的门厅的沙发上横向地躺着，以长长的吸管补给极甘甜的昂列咖啡。她将自己的手当作枕头毡在头上，换个角度来看，就像是在用昂列咖啡来打点滴似的。
「⋯⋯导游小姐，没事吗？」
「香织给她施了回复魔法，而月还用上了魂魄魔法，我想应该没事吧⋯⋯」
香织担心地呢喃道，而雫则露出同一样的表情说道。
以阿一为中心，平常的成员（月等人，还有龙太郎和铃），还有小爱护卫队的成员也坐在同样位於门厅的稍微离远处的沙发上。另外，唯独优花被其他女子扯着走，现在失去了踪影。
全员的视线，都集中在不停口地吸着茶色液体的新人导游小姐，以及在她身旁担忧地站着的爱子。
「⋯⋯嗯。那孩子很坚强。是个如果经过锻练的话，在精神力上或许能匹敌缇奥的逸材」
「居然被月给出了高评价。那个人，真的只是个普通的导游吗？」
新人导游小姐，得到来自异世界的最强吸血姫殿下的絶赞评价⋯⋯⋯
希雅以看见惊奇事物的眼神，望向极甜昂列咖啡摄取量快要到达升单位的新人导游小姐。脸色比刚才变得更好了。难道糖分对她来说是种回复药吗？
顺带一提，中野和斎藤翻白眼倒在了新人导游小姐对面的沙发上。他们大腿往内侧微妙地收起。
在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後，漫无要领地杂谈时，阿一缓慢地单手取出手机，站了起来。
「我向家里打个电话」
说罢後便离席了。和心里有数的月等人不同，龙太郎和铃等人在心里疑惑是有甚麽事。察觉到他们内心疑问的雫以欣慰的表情说出答案。
「是想向小缪说句晚安吧？」
啊啊！的，发出了领会的声音。
看向阿一，他正背靠门厅的柱，对电话传出来的声音一一点头听着。他的表情十分平稳，十分温柔，充满着爱情和慈悲一类的感情。
「和异世界那时彷佛不是同一个人啊」
「更像是原本的南云君呢」
龙太郎和铃毫不掩盖稀奇心，睁大眼睛喃喃道。
「虽然比起那时候颢得成熟很多就是了」
「怎麽说，就真的很像是『爸爸』似的」
「这样一看，的确有模有样啊」
「同级生已经身为人父，好好想的话不是件很厉害的事吗」
奈奈和妙子以蕴含佩服之情的欣然表情注视阿一。淳史和明人，昇也同样月等人虽已司空见惯，也依然以非常平和的表情凝视最爱之人。
不久後打完电话的阿一回来了。发现所有人都注视着自己而一瞬间表露出惊讶，但马上便察觉到理由，害臊似的移开视线，坐回沙发上。
「缪指明了想要甚麽样的土产。还记得出发前，我们约好了一人买一件回去吗？」
「⋯⋯嗯。记得，她说甚麽东西都可以，但比起食物更想要能够一直保存下去的东西」
「在家里的时候小缪说并没有甚麽特别想要的⋯⋯是找到有甚麽想要的吗？」
「啊啊，她说想要『稀少的东西』。还和妈妈打赌谁会送给她最稀少，而且最有趣的土产。第一名反会得到缪感谢的礼物」
用常识来想的话，和孩子打赌成何体统！应该如此叱责，但以认识南云家的母亲（愉快犯）的人来看，也只是常事一件。再说，都指导了对方火器和杀伤性武器的用法，甚至还有教导她战斗技术，如今说甚麽都太迟了。
第一名，会被南云家的公主殿下赠送礼物作为感谢印记。
阿一的视线充满了挑拨性。「嘛，缪的第一名永远都是我的」看到他毫不掩盖对子女的溺爱的样子，月等人的脸色改变了。
「⋯⋯阿一。你太自恋了。就让我来证明一下，缪心里的第一名不总是阿一你吧」
「女孩子有些心思只有同为女孩子才能明白哦。我的父亲也经常自信满满地送我些令人难以反应的礼物呢」
「真令人困扰呢。父亲一厢情愿地以为『女孩子一定会喜欢这个』。送我袖刃是想要我怎啦」
「小雫⋯⋯叔叔会送你那种东西吗？」
「话说，雫雫。我想困扰的地方不在於『父亲的一厢情愿』，而是雫雫的父亲他们本身吧」
月站了起来。看来是要去店舖里物色礼品。她虽知道观光地那边土产种类丰富，但要求是「稀少的东西」。说不定，在旅馆的店舖里会有符合要求的东西。
希雅等人没有落後，跟着站起来争先恐後地前往店舖。奈奈和妙子「总感觉会很有趣呢～」也跟了过去。
在那时，淳史
「难道说，这个，我们也去买土产，被小缪认可的话，不就是赢过了南云吗⋯⋯」
说出了这句话，明人和昇面面相觑，而龙太郎则露出了笑容。
「给南云的常胜不败神话抺土⋯⋯不管形式如何，真是叫人心血沸腾！」
「就算物理上赢不了，也能在选土产的品味上取胜，吗⋯⋯真不错啊！」
「好，我们也去吧！」
热情高涨起来的龙太郎等人也奔驰向店舖。
看来南云家的公主殿下，会得到比想像中更多的贡品。
注意到的时候就已经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的阿一苦笑着，取出了今天冲动地买了下来的几个土产。主要都是钥匙圈之类的小东西。
阿一是那种不知为何就是忍不住买下没有用，也没有地方放的旗子一类东西的人。更不用说是稀有的小东西了。
在他将小东西并排在桌子上，拣选能够吸引到缪的东西时，
「⋯⋯咦？奈奈她们呢？」
优花回来了。平常并没有特别装饰，也没有绑起来的栗色头发，现在被绑成两道蓬松的马尾，垂到肩口处。可能是因为刚刚泡完澡，带有湿气的眼睛和缓和的气氛相互衬托，使她看上去比平时更有稚气。
阿一对她说出送给缪的土产合战的事情。
「啊哈哈，原来如此。不过，我倒不认为旅馆的店舖里有卖能让缪满足的东西呢⋯⋯」
「心里有一半是当作余兴来享受吧。一直坐着闲聊虽也不错，但毕竟这是难得一次的修学旅行啊」
「那我也去参加吧。那麽，南云你在这里干啥？」
「我吗？我正在整理不知不觉间买回来的小东西，顺便找找有没有能让缪高兴的东西」
「不知不觉间是甚麽啊。不知不觉间。简直就是浪费家的台词」
「继承自母亲的壊习惯啊。看到高价的东西能够控制自己，但看到又便宜又少见的东西就忍不住出手了」
「啊啊，说起来，月她们不是说过吗。南云喜欢那些，啥，无谓地充满无谓之处的无谓技术？是这样叫的？的东西吧」
「你想说的是无谓地经过洗练的没有无谓之处的无谓技术吧？你说的那个，不就是个无谓的东西吗」
「最後还黏了一个『无谓』，那结果不还是无谓吗？」
「⋯⋯」
居然无言以对。阿一嘴角曲成へ字型，在心里「虽然可能是无谓，但却是一种浪漫。正因为无谓，人生才会有乐趣啊」小声地反驳。
由於阿一闭口不言，对话就此中断了。
这时，优花突然注意到了。相当广阔的沙发上只坐着阿一一人，周围漫无人烟。在稍远的地方，爱子正和新人导游小姐一起悠～悠自在地吃着看上去非常甜的甜品。
也就是说，现在，这情况就和两人独处没甚麽区别⋯⋯
「⋯⋯」
优花的视线开始游移了。左看看，右看看。将绑成马尾的栗色头发用指尖转转，弄弄。
看到优花突然失去了冷静，没意义地整顿浴衣的胸襟和衣裾，阿一露出了稍感诧异的表情。不过，他马上变为「嘛，也罢」的感觉，向优花搭话。
「我说，园部」
「！⋯⋯甚麽事？」
不知为何，优花盯着阿一回答。
「不，为啥冷不防的就生气了」
「才没生气。我很普通。简直平静得不能再平静」
「是，是吗。嘛，算了⋯⋯比起这个，以你女孩子的感性，想要这里当中的哪一个？」
她将视线落到桌子上，那里排列着一堆奇怪的物体。都是些难以形容的小东西。看上去也不是不能说像是生物，但至少不是既存的生物。说好听点就是妖怪吧？
「是我就全都想全力拒絶收下了」
「别忘了稀少这一前提条件。再想一想」
「诶～。就算你这麽说，我也只能用恶心来形容⋯⋯」
该怎麽说。这些物体看着看着就会感到不安。这些奇怪的东西，阿一到底是甚麽时候买回来的。
而且，居然还想将这些物体Ｘ送给心爱的女儿。优花不由得以可疑的眼神望向阿一。
「呐，南云。我先问一问，现在，我们在谈要送给小缪甚麽土产吧？」
「是啊？」
「我不说些甚麽不好的。现在，马上去让香织治治你吧。特别是脑子」
「你甚麽意思啊，喂」
阿一和优花以死鱼眼互瞪。
优花吐出一声长叹，嗯～地呻吟着凝视物体Ｘ们。越看就越是觉得心神不定。
「这个。像是史莱姆的这个。大概这是最好的吧？看上去还能勉强骗过自己说是恶心得可爱哦？」
「最好的，不就是最不稀奇的吗？话说，就过分得要自己骗自己吗？」
「总之，如果小缪收到这个还会高兴的话，就该全力进行一次家族会议了」
「⋯⋯这样啊」
阿一一脸无法接受的样子。结果，被优花评为「我看也不想看！」的物体Ｘ，就列为暂定土产候补之一了。
然後，他将像是史莱姆的物体，递给了优花。
「⋯⋯甚麽？」
「这东西就当作相谈费给你吧」
「你听我刚才说话了吗？」
面对以死鱼得不能再死鱼的死鱼眼拒絶收下的优花，阿一「我知道」笑着将史莱姆似的物品收了回去。看来只是个玩笑。
优花放下了心来。
但是，
「⋯⋯园部？你果然是想要吗？」
「诶？」
听到阿一的声音，她惊讶地望了过去，发现自己的手不知不觉间叠在了阿一拿着史莱姆似的物体的手上。就彷佛在怜惜难得的礼物般。
优花的脸上染上一抺红晕。
「那个，这是，那个⋯⋯」
语无论次。慌慌张张。
老实说，史莱姆似的物体Ｘ能够一口咬定很恶心。
但是。那个南云一，说要送礼物给自己。姑且，例如是神器和念话式的通信机之类，为了应对归还後的情势而被赠予了许多配备品，因此礼物并非是第一次。
不过，那实际上是「补给品」。和「礼物」有点不同。
「嘛，你想要的话就给你吧⋯⋯你要吗？」
阿一以难以言喻的表情，再次向她确认。
优花视线忙不过来地游移了一会後，小小地点头了。
优花交互望向放在手掌心上的物体和阿一，小声地说出了「谢谢」。阿一的表情变得更微妙了。
阿一无言地开始整理物体Ｘ们，而优花则凝视着史莱姆似的物体。
然後，她露出了微笑。
「⋯⋯优，优花亲在看着恶心的东西淫笑！」
「优，优花？没事吗？你是累了吗？」
不知不觉间回来的奈奈和妙子以战栗与不安的表情注视优花。的确，朋友看着难以用言语来表现的物体笑的话，谁也会担心吧。
「诶，不，不对。这是那个」
优花拿着史莱姆似的物体，脸红耳赤地站了起来，为了辩解而向奈奈等人踏出一步。
走近了多少，奈奈和妙子就後退多少。
优花停了下来，奈奈和妙子也停了下来。
优花踏出了一步，奈奈和妙子後退了一步。
优花一步步地接近。奈奈和妙子一步步地後退。
额露青筋的优花猛然地向前跑。她的两名亲朋好友势如脱兔般逃跑。
「为甚麽要逃啊！」
「因为你拿着奇怪的东西靠过来啊！」
「不要啊！不要过来！」
感情很好的三人组消失在旅馆的深处。
「⋯⋯太夸张了吧」
阿一看着剩下的物体Ｘ，悲伤地呢喃道。
顺带一提，让月等人看过之後，所有物体Ｘ不止禁止送给缪，甚至还禁止让她看见。果然，是因为有一种无法用言语表现出来的可怕之处吧。
这一点，从终於完成了糖分补给而复活的新人导游小姐笑容满面地路过时，看到两腕间全是物体Ｘ的阿一後，发出「库唉～～」怪鸟般的悲呜後晕倒一事来看，已经十分明颢了。
新人导游小姐熟睡到下一天早上，当然，又失忆了。
她的精神虽一度处於危急之处，但看来昨晚，梦到了在点心之家中吃糖吃到饱的幸福时光，身体状况相当的好。
她的精神自卫力和回复力是极高的。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５２
就这样，时而快乐，时而发狂，时而现实逃避，时而全力隐蔽骚动，阿一等人消化完修学旅行的所有行程，现在，正在回程的巴士上静静地回味发生过的事。
数名学生身体松散地陷入小睡当中。爱子老师完全出发至梦世界中了。她嘴里嘟嚷着梦话，流着口水爆睡中。大概是有了太多劳心事吧。
「话说回来，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在最後边座位的窗边座席，希雅打开话题。
「啊啊，那个在宇治桥向我们搭话的女人吗」
「⋯⋯虽然长得真的很漂亮，但有点像是香织」
在自由行动的时候，阿一等人通过了宇治桥。素未谋面的美女不知不觉间出现，以阴暗的眼神望向感情融洽的阿一等人，咕噜着「我好嫉妒⋯⋯」并走了过来。
那是个走在路上十个人看见十个人都会回头多望一眼的美女，香织听到月的发言，稍微害臊了起来──
「⋯⋯怎麽看都是个神经病」
「才不是神经病！很健全！」
坐在阿一两旁的月和香织在阿一头上相扑起来。
「比起这个，阿一。真的不认识那个人吗？我看对面好像认识你」
雫将以物理手段培养友情的月和香织搁置一边，向阿一问道。
正如她所说的，以危险的样子接近过来的美女在近得触手可及之时，像是注意到甚麽似的睁大眼睛凝视阿一。然後，阿一等人一脸困惑时，美女领会地点到喃喃说「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到⋯⋯」
「不，完全不认识啊。只不过，从她最後说的话来看啊」
──看在那孩子的面上，放过吧
那孩子⋯⋯即是指与阿一有关系的「那孩子」
「其实，之前我有替缪造过劣化版的传送门。方便她有麽事都能马上回来。之後，忘了甚麽时候了，缪看到电视台上播京都特集之後，第二天就说『对了！我要去一躺京都！』，然後一个人走了」
「⋯⋯这，这样啊。话说，你让她一个人出去了？」
「正确来说，她是留下了一张便条，随便出去的」
「这也太活泼了吧」
雫发出了乾笑。同时，她也察觉到阿一想说的话了。
也就是说，那时候，认识了些奇怪的家伙之余，还轻易地结下了友好关系吧。
「让我在意的是。那个女人，是不是人类啊」
「别，别说了好不好。害得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不止是雫，连在与月相扑的香织，还有希雅都哆嗦了一下。
「你啊，那个看上去这麽不平稳的家伙，居然走到这麽近我才发现到啊？有可能吗」
「说，说起来，我也没察觉到的说！」
雫和香织背後一阵冷寒。唯独月看上去没把这当一回事。
「嘛，就算真的是缪的『朋友』，既然她以这为理由收手了，我想也不需当成是个大问题」
阿一虽如此总括，但内心却十分伤脑筋。对孩子说「不可以把这种东西拾回来！快放回到原本的地方！」这件事，还是挺常有的，但缪的话，就真的是「这种东西」了。全都是正体未明的『不明物体』
身为爸爸，是否应该介入女儿奇怪的朋友圈。要介入的话又要如何做。实在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月看来是注意到阿一内心在想甚麽，像是安慰他般抚摸他的头。
车内的气氛开始平静下来。
平稳的时间流动过去，再过一小时就能回到学校的时候，健太郎突然大叫。
「老，老师！小爱老师！浩介不在！」
「你说甚麽！？」
正在爆睡的爱子飞了起来。
在这时候才来吗！？车内一阵骚然。
「那，那个，畑山老师！难道是少了一个学生吗？」
刚才也在小睡的新人导游小姐也焦躁地问道。爱子向新人导游小姐说一句「我确认一下！」後便大喊道。
「各～～位！请好～好看看周围！远藤君会不会在空隙里！？又或者是坐在旁边但却没留意到！有没有待在车顶上，或者是黏在车底下！？」
──新人导游小姐的SAN值 ４９
学生们四处环望。「Aby那家伙还来啊」「话说，修学旅行有看见他吗？」「咦，说起来好像没见过远藤君呢⋯⋯」「真不愧是卿啊」等的吵嚷声传出。
结论，
「小爱老师！浩介不在！」
「诶诶！？该怎麽办呢！说起来，点名的时候，没有叫到远藤君的名字！呜呜，都是老师我的责任⋯⋯」
甚至被忘了点名的卿。感到责任而脸色变青的爱子慌张起来，冲动地请求车长调头。
在这寸前，阿一发出声音。
「总之，我打电话问他在哪里吧。有必要的话我会带他回去」
「阿一君⋯⋯给你添麻烦了」
爱子泪目地以看救世主的目光看向阿一。阿一轻轻挥手说「别在意。忘了深渊卿也无可厚非」
阿一打出了电话。一拍後，浩介接通了电话。
「喂，远藤。你现在在哪里──诶？说啥？周围噪音太大我听不清楚。啥？你在说啥⋯⋯⋯⋯⋯」
在经过一阵沈默之後，阿一将通话切换至喇叭模式。
马上，从电话中传出了爆炸声。
『所以说，现在我在跟正体不明的家伙们战斗啊！该死，这群家伙是甚麽鬼！』
「『『『『⋯⋯』』』』」
不止阿一，同学们也一起摆出「呜哇」的表情。
然後，传出了带有稚气的女孩子的声音。
『远藤大人！请不要再管我了！他们的目的是我！请您快逃吧！』
『我怎麽能抛下孩子逃跑！嗯，那啥？符纸？拿这种东西出来想干甚麽──喂，骗人的吧！？你们是阴阳师吗，是阴阳师吧！？我之前也在动画里看过这场景啊！呜哇太危险了！你这混帐，用些不科学的手段来攻击我，太卑鄙了吧！』
轮得到你说吗，阿一等人在心中吐槽说。
『可恶，又有增援！』
『远藤大人，我已经⋯⋯』
『行了你给我闭嘴！虽然有点被吓到，但这种程度不成问题──库库，虽不知道发生甚麽事，你们成群结党袭击一个孩子的性根，实是令人不快。看来你们需要一点教育』
『远藤大人？』
『哼。不是远藤。我的名字该这样叫。浩介・Ｅ・深渊──』
通话就此结束。是阿一切断的。
在寂静无声的车内，阿一将手机轻轻放回胸前口袋，若无其事地说道。
「老师。没问题」
「看来是的。哈啊，太好了」
爱子老师重新坐了回座位上。学生们也同样若无其事地坐回去。
在取回了平稳气氛的车内，就只有
「⋯⋯⋯呜波啊」
因电话背後发生的事，还有如同常识般接受一切的奇妙气氛而受到精神打击的新人导游小姐发出的古怪呻吟声。
附录
新人导游小姐成功渡过「归还者」们的修学旅行，如同英雄凯旋般受公司所迎接。
将今次的担当推给自己的前辈导游小姐注意到新人导游小姐挂在手袋上的钥匙圈。在水晶内刻上了圆形的几何学模样，看上去十分漂亮。
「啊啦，真是漂亮的饰品呢。之前就有的吗？」
「不。其实这个，是今次学校的学生们送给我当礼物的」
「嘛！这不是很好吗！听说他们有很多传闻，我还以为这次会怎麽样呢，居然还会送礼物给人，果然传闻不过只是传闻呢」
知道那种传闻，还把工作丢给我吗⋯⋯
新人导游小姐心想。感觉现在我能打出人生中最棒的右直拳。
被上司催促，两人的对话结束，坐到自己的座位上的新人导游小姐「呼」地呼出一口气，将水晶钥匙圈拿在手里。
然後，她想起他们送这东西给自己时说的话。
「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将这个拿在手里强烈思念的话，便会得到救助吗⋯⋯学生们看上去自信满满呢⋯⋯真的有这麽灵吗？」
新人导游小姐将钥匙圈提到眼前，注视着闪耀着光芒的水晶。
然後，她「库斯」轻轻笑了，以谁也听不到的小声许愿──
「希望再也不会遇到邪神和神话生物」
会不会实现，现在还不知道。


◎平凡後日谈Ⅲ——


◎月的日记②
在南云家的某一间房间里，使钢笔发出微微地清脆声响在写起字来的声音了。
房里有着带有光泽木制的桌子和椅子。一个人坐在那张椅子上，在一本皮制封面的笔记本上在写些什麽的人就是月。
一段时间哩，维持着无言的清脆声，时而，像是在想什麽一样将视线往虚空看去微微地在笑着，接着又会开始动笔写起来。
不久是满足了吗，月慎重地将钢笔放好後，嗯～～～地伸起懒腰来了。
因为是在就寝时间，所以月是一身睡衣的打扮。白皙滑嫩的双手双脚用～力地拉伸出去的同时一点都不吝惜地就展现出来。
「⋯⋯嗯。今天就到这里」
小声地嘀咕之後，月就从勾不到地面的椅子上轻灵地跳下来了。
月被分配到在南云家的房间，某种意义，是一间最有冷静气氛的房间了。或许能以『厚重』来形容了。
基本上都是会令人感觉很有年代的木制家具，色调上也是会使人平静下来颜色较深的自然色。说是具有欧洲歴史的宅邸的一间房间，作为呈现会很贴切吧。
实际上，在月的房间里的家具、日常用品几乎都是古董。月对地球的古董很中意，和阿一去约会时，就顺便到处去收集。
即使是一支钢笔，都有着不是有办法随手就买下来很有价值的东西。
顺便一提，在希雅和蕾蜜雅、缪人的房间都非常具有时尚风，比起旧物更是充满了最新物品的房间，缇奥则是打造出一间纯和风的房间。至於阿一，姑且不论房间，地下工房（几乎兼做自己的卧室）会让人联想到是东尼・◯塔克的研究室的景象。（注：东尼・◯塔克/Tony Stark，这里是NETA钢铁人）
只有月的房间，才有融合出中世界欧洲风的氛围，那反倒会令人感到沉静，不仅阿一就连南云家的人都很平凡在此出入，顺道来到月的房间就能适切地放松一下。
阿一，有想过乾脆就在月的房间里打造一个暖炉。另外，和月一起到世界上去游览古董商和拍卖会时，也会去寻找不错的暖炉。
在那样，与客厅别具意义能当成是休息之地的月的房间，看来今晚也有客人到访了。
听见叩叩叩地小小的敲门声後，
「月姐～姐。我是缪。可以进来吗？」
听见南云家的小公主的声音了。当月做出许可後，和月同样穿着睡衣的缪就进来了。
「⋯⋯缪。怎麽了？」
「那个呢，有事情想要问月姐姐喏」
不知道会问什麽？微微地感到纳闷的同时，就邀请缪来到床上。并坐在床缘後，月就用视线在提点刚才的事情了。
「那个呢，月姐姐。──『世上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坚持。才能也好、教育也好，取代不了坚持。坚持和决心才是絶对的力量』喏」（注：这句话是卡尔文・柯立芝，美国第３０任总统的名言）
用很毅然的表情在说那种事情的缪，月在想。这孩子，突然间就将什麽话给说出来了吧。
「⋯⋯那～个，缪？」
「──『实现梦想的秘诀就是四个浓缩。那就是好奇心、自信、勇气。以及坚持』喏」（注：这是华特・迪士尼的名言「实现梦想的秘诀就是四个Ｃ」）
「啊，什麽」
面对严肃地，在诉说什麽名言的幼女，吸血公主难以招架了。像是在给那样的吸血公主最後一击一样，幼女越说越起劲。
「──『自己的想法、经验、灵感、学到的东西等等都会做为纪录写在日记上，将会提高你的智力的清晰度和正确性』喏」（注：这句话是史蒂芬・柯维的七个习惯中的名言，中文版的译词「被」书商锁死，可能与看过他的书的朋友所见过内容在叙述的表达上不同）
因此，
「月姐姐！缪要写日记喏！」
「⋯⋯为什麽会变成这样」
恐怕，是被什麽电视结束给影响到了吧，这麽认为的同时，月才终於察觉到今晚她来拜访的理由。
「月姐姐。日记，要怎麽写比较好？」
「⋯⋯嗯～」
果然，是这件事的样子。总之，感觉就是将想到的事写下来，但是对写法这件事不是很清楚，所以才会来找总是会写日记的月来寻问了。
月假装稍微在思考的模样的同时回答了。
「⋯⋯并没有絶对。就像缪的喜好一样，将那天发生的事、想到的事写下来就可以了」
「月姐姐。──当问到『晚饭想吃什麽？的时候，被回答都可以是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喏。面对问题，『看喜好』或是『就这样』，是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回答喔」
「⋯⋯对不起」
被缪指谪了！月在遭受打击时无意识地道歉了！
这样下去『月姐姐』的威信是会扫地的。这件事必须要阻止才行。
月，面对在盯～着看的缪使内心感到焦急的同时，在想办法试图导出最适合的解答，但是日记没有絶对的写法是事实。这部分，应该要怎麽说明才好呢⋯⋯
总之，对缪拢统一点也可以所以总觉得大致上这样写比较好，而想给予印象了吧。
放弃以言语来说明的月，明白说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如果是缪就没关系吧便视着提出苦肉计的解决方案了。
「⋯⋯虽然刚才也在写日记，不过，如果我写的也可以的话要看一下吗？」
「嗯！我要！」
缪模仿月的口头禅在表达高兴的情绪。或者，从一开始就目的就在此了也不一定，月苦笑起来的同时就拿起桌上的日记了。
是相当期待吧，缪露出闪闪发光的眼神在数着厚重皮革制的日记本。
月显露出假装稍微在想事情後，就发动变成魔法了。感觉淡淡的金色魔力光将月包覆起来後，随即，成长成成人样子的月就出现在那里了。
睡衣的长度一下子就变短，妖艶度一瞬间就膨胀起来。虽然本人不以为意，但光是在那里就是个无关性别很掳获人心的絶世美女了。当然，缪就只是「噢噢！」地在发出佩服的声音。
「⋯⋯缪，到我的膝上来」
「好的喏！」
做在床上的同时，月砰砰地在拍着大腿，就像在说就在等这句话的缪扑过去了。扭来扭去在调整屁股的位子寻找最佳的位置。
然後，呼～一声使全身放松下来後，就这麽将头倚靠在月的胸口了。月，对那样的缪露出满是慈爱的微笑之後，就从後面紧抱，在缪亚的大腿上打开日记本了。
「⋯⋯首先，就从上个月──十月的地方开始可以吗？」
提议从最近的一个月看起时，缪很快地就点点头了。总之，就是想要看月的日记。
噗哧地吐露出笑声的同时，月就将上个月开头的那一页打开了。
──１０月×日
早上一起床，希雅便全神贯注在挥舞多琉根了。
用满面笑容，同时在发出「打扁弄扁！扁扁的！」的声音。
老实说，很可怕。从一大早开始就有很恐怖的感觉。
因为，笑容全开的希雅脸上黏着鲜红的什麽，而且，脚下还有遭单手压制住噗噜噗噜地在颤抖的缇奥⋯⋯
一定，是被耍才打算要将缇奥扑杀。
如果有正月看过捣年糕时所用的臼就好了，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无疑才会「呀─，杀人啦─」地在呐喊。
为什麽一大早就去捣年糕和缇奥呢试着去询问时，「你在说什麽啊，月小姐。昨晚聊天时，不是有说今天要赏月了吗」地传来回应了。
确实，有这件是。
赏月──在农历十五的夜里、要一边眺望着月亮大人一边吃年糕的习俗。
感觉是非常有风情的习俗。
到了晚上，我、阿一、义母大人、义父大人、希雅、缇奥、蕾蜜雅和缪，以及香织和雫、爱子等人，就在家里的院子里开始赏月了。
年糕很好吃。弹性十足很软Ｑ。到底，是牺牲缇奥做出来的，话虽如此，掺入变态龙的血的年糕到底还是算了，但⋯⋯
我对血的味道很敏感，因为没有血的味道的感觉我想应该没有掺杂到不纯的东西。
另外，月亮大人非常漂亮。虽然和托达斯的很相似，但却也有稍微不同之处。
在月亮大人上面，能看见兔子在捣年糕的样子感觉很特别。
缪一句「是希雅姐姐！」後，就用双手在头上摆出兔耳朵的样子蹦蹦跳跳地在说话的身影可以说超可爱的。加上希雅，一起展开蹦蹦跳跳时很特别。当然，有拍下照片了。永久保存版的。
阿一，有将关於月兔的寓言故事说给缪听了。
体现出自我牺牲和献身兔子先生⋯⋯⋯
一般来说内容是一段佳话，但是对我而言总觉得是很不开心的故事。
据说，兔子是有同伴的。那为什麽，牠的同伴没有去阻止兔子呢。没有和兔子一起，去寻找老人的食物呢。
虽然那只是故事，但如果是我，是絶对不会去跳火坑的。
我们家的希雅酱，是不会交给其他人的！
当，将月兔和希雅混为一谈的同时内心里在想这种事情时，被阿一摸摸头了。看来好像被看穿了。眼神很温柔，而且还直勾勾地在看着我，危险到会发生袭击过来的情况。
真是的！阿一真是个危险人物。马上就在破壊我的理性。
总之，这篇日记写好後就去阿一的房间展开突击⋯⋯
回到原本的话题，兔子虽然是住在地球的月亮大人那边，但是对我来说却比托达斯的要更喜欢。姑且不说故事，『月亮和兔子』在一起这点，嗯，感觉非常好。
自己，有『月』这个名字。过去，在奈落之底，我的名字就是阿一取的。
阿一说过。在黑暗之中，就看起来就像月亮大人，才这麽命名的。
没错，意涵着今晚，将整个夜空都照亮的很美丽的月亮大人的话噢，就被赋予在我的名字上面了。
⋯⋯受不了。已经忍耐不下去了。结界准备OK。回复药OK。战意最高潮！
很好，朝阿一的房间，突击！
「呐呐，月姐姐。无法忍耐什麽喏？」
「⋯⋯缪再稍微长大一点就会知道了」
缪唔喵？地在纳闷起来。说起来，想起在赏月後的第二天，阿一爸爸就瘦得很厉害的样子，而⋯⋯一回头过去月正露出妖艶的微笑。缪不由得看出端倪而沉默了
「月姐姐」
「⋯⋯嗯？」
稍微沉默过後，用总有些不安的表情缪寻问起来了。
「缪也是喔。很不喜欢，那个故事喏。我不要兔子先生死掉」
「⋯⋯嗯」
「希雅姐姐，和月兔先生不同对不对？」
不安的原因，和月一样，将传说的兔子和家人的兔子混为一谈了。
月紧紧拥抱着缪後，就用充满自信的声音说起话来。
「完全不同。如果是希雅直到最後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我们的兔子小姐是最强的兔子小姐，所以再困难都会跨越过去，将阻挡在面前的东西统统都揍飞」
「用多琉根？」
「⋯⋯嗯。用多琉根」
缪亚耶嘿地在笑着。月也耶嘿地笑了。（注：这里是玩相声的冷笑话梗）
月就「而且⋯⋯」地继续说起来。
「⋯⋯希雅的月亮大人就是我。和只是在看着的月亮大人不同。即使死掉了也会二话不说让她复活，将她踩在地面上」
「Yu、月姐姐⋯⋯⋯但是，照故事，可是很伟大的神大人了吧？」
「⋯⋯那样的神大人被我杀了」
「啊、是」
罕见的，缪将视线移开了。好像是不敢直视月那在发出妖异光芒的眼神。实际上，一想到就担任过杀神的事时，就完全不听不出来是在开玩笑。帝释天大人，如果看见吸血公主请赶快逃走吧。
缪假装是在稍微思考後，紧接着，就露出严肃的表情往月回头了。
「缪也要，变的非常非常的强喏。而且，即使要杀死神大人都要帮助兔子先生喏！」
「⋯⋯嗯！就是这股气势！不愧是，缪」
在将所有外挂和开挂的亲那里继承所有技能中的幼女的决心。如果有自己牺牲和象徵献身的兔子先生在的话，一定会泪眼「住手！不自尽，就不会对神大人动手！」地在呐喊的。
被摸摸头而高兴地在笑着的缪，就要求月翻到下一页了。
翻页。
──１０月◯日
明天，香织要来家里。还没准备好。
──１０月△日
香织那家伙。突然就射出分解炮击，臭丫头！不小心掉下来的手机就变成尘埃了！（注：香织め，那个「め」是贬低人格的意思）
我认为是非常残忍的事。稍微设置了陷阱，在进到我们家的建地内的瞬间，就让她往成人商店转移过去。
但是唉，有泪眼盈眶就好了啊。晚饭的配菜，会分给你的。
「月姐姐⋯⋯」
「⋯⋯什、什麽事？」
缪居然露出被吓到的眼神！月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
注视着拚命将视线移开来的月一段时间的缪，确实在说了「真是拿你没办法」的话後就耸了耸肩膀，然後像是什麽事都没发生一样将视线回到日记本上了。
虽然什麽话都没说，但变成在补尾刀了。月已经是两眼含泪了。
翻到下一页。
──１０月□日
虽然感觉很突然，我想要去打工。是一天这种短期的打工。
再怎麽说，月底好像就是万圣节。在托达斯旅行时，一度，曾听阿一说过。
以前，在学校会有万圣节的聚会，当时，就被装扮成工口的猫又（？）的香织逼迫，很辛苦，那已经是变～～～～～态程度的困扰了。真是的，香织你这个闷骚色ㄚ头。
在义母大人的建议下，我们家也要举行万圣节派对了。
我想大概、一定、很肯定，香织就会藉此发挥出闷骚色狼的本性出来。
如果不准备好的话！
因此，我认为我也要准备点什麽服装。当然，不是市面上贩售的万圣节商品而是要准备手作的一级品。
因为难得，就想要准备什麽礼物了⋯⋯
礼物大家都会准备吧。⋯⋯香织的分不能忘记。如果只有自己被忽略掉的话，香织肯定会哭的吧。
这麽说起来，上次一起去买东西时，就在盯着发夹看了？　⋯⋯嗯，就是这个，就选这个吧。虽然价钱有点贵，但是一脸很想要的表情。真是的，都让人想要去关心一下了。
要将所有人的礼物都准备好，零用钱就会不够。明明是礼物，却不想让阿一来出。
所以，之前就有兴趣了，就来挑战一下打工吧。
唔嗯，因为要对大家保密所以就没有听取建议。第一次的打工⋯⋯心情七上八下了。
「月姐姐，很喜欢香织姐姐喏！」
「⋯⋯我、我才不喜欢她！」
面对缪的指摘，明明是成人模式却像小孩一样月大人慌张起来在动摇着。
拚命地要呼咙过去，不过，从如同是个爱恶作剧的小学生一样的心境所写成的日记来看就很清楚，缪就露出像是在看会使人微笑之物的眼神在看着月。
月的脸颊越来越红，就赶紧往下一页翻过去了。
──１０月◇日
首次的打工，是在国中校园担任监考老师。
如果是一天的短期打工，种类没有很多，能够马上去做的就只有这件了。
说到底，问题就出在自己的身高，所以要用变成魔法去变成看起来是二十歳前後的样子才行。
穿着轻便的西式套装，站在学生们的面前，去发考卷。也没有忘记诸多注意。在吵吵闹闹的学生们，也都在时间到时都老实地坐下来露出严肃的表情了。
时间就淌流在滴答滴答时针在移动的声音，以及学生们沙沙地埋首在答案卷上所发出来的声音上。
⋯⋯好闲。非常得闲。到了有点後悔得程度。
没办法，就试着稍微来想事情一下。
没错，我是月老师。只为唯一一名学生投入全心全意得女老师！
学生，当然就是阿一。
月老师，要进行放学後的特别授课了。
在夕阳照射下只有二人的教室⋯⋯
眼神飘来飘去没有把心思放在我身上的阿一⋯⋯
注意到那样的阿一同时偷偷地──
「⋯⋯缪，等一下。这里跳过去」
「为什麽？我想看喏！月老师要和爸爸做什麽喏！『偷偷地』是什麽喏！」
「⋯⋯就当作好事。不要再追问下去了⋯⋯」（注：原文的第一句「後生」，除了对话框的解释外，这里有你还小长大会知道的意思）
是在模仿学生吗，缪很有精神地「老师！」举起手来提问了。
月老师没有回答。用双手遮住脸，害羞地在摇着头。藏不住的耳朵和脖子都变成红色了。
顺便一提，这时候的月老师，因为妄想而散发出色气，而招致健全的国中生们的精神陷入到相当大的混乱状态。
姑且，是有戴上阻碍认知眼镜，但效力有限，而在国中生们的心中刻划下「超工口的监考老师！」这种印象了。
虽说是外部的模拟考，但对国中生的考试做出这种事，在本人却没有自觉下顺利地得到日薪。正是，情色的恐怖分子。
翻到下一页
──１０月☆日
今天去了第二次的打工。
对已经能完美完成打工的我来说，打工恐怕已经是不够的了。
而，虽然是这麽觉得，但总觉得并没有很上手。
打工的内容是，电视剧的临时演员。
在咖啡店内，坐在後方的位子上。看着OL的出租套装，只要适时去喝咖啡就好了的简单工作。
没问题的。
注意到时，便在匆忙之间与咖啡店的店员做职业交换了。
不管怎麽说，负责店员角色的女性因为急病没办法过来，赶忙之下就要我必须要顶替她了。
年龄上，只有我能马上代演的样子。
不显眼似的，除了有戴上阻碍认知的眼睛之外，还有用变成魔法变成一头黑发，因为很平凡而被拔擢了。
三分钟就记住（台词）了！背好工作人员先生所递过来的剧本，马上，就展开拍摄。
明明都按照说的那样做了，是声音太过没有抑扬顿挫了吗，有点朴素过头而被要求重来了。
无法理解。
不是为了衬托主角们，才要不显眼的吗⋯⋯
TAKE２。
欢迎您的光临！稍微注入了一点点的情绪。
这是好像是眼镜的反射。在无奈之下，要求要注意光线的角度，就在感觉要再重来时，导演的大叔就突然靠近过来，摘下我的眼睛了。虽然想拒絶他，但这也是工作。就照他的指示，将眼镜拿下来了。
导演的大叔背膀伸直了。大叔眼睛睁的老大在看着我。感觉他就像很恶心的雷龙，但是我有努力忍耐下来。我很了不起。
在没有眼睛下迎来TAKE３。（注：拍片时TAKE是术语，一般都是第ＸＸ幕重拍ＸＸ次时会使用。不过，这不一定是NG，多几个TAKE在後制时就能作为选取适当场景来剪接使用的记号标注）
男演员和女演员来到座位时，念起台词。虽然应该要点单的，但男演员们都僵住了。直勾勾地在看着我。喂，快点念台词啦。感觉，都重来好几次了。
有点烦躁将头发往上翻时，其他的工作人员们都跑过来了。到处都有「你是哪个经纪公司的人？」「叫什麽名字？」「很抢眼啊」「已经不是临时演员的层级了吧」「导演，女演员们都输给她了哦！」这样话传来⋯⋯
女演员用很可怕的表情在看我了。让我想起香织的般若脸了。
果然还是要戴上眼睛，当看见导演的大叔时，他就用相当快的竞走脚步接近过来刨根问底地发问起来了。喘的粗气，满眼血丝，感觉非常恶心。因为被他摸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便猫了他逃走了。
很遗憾没能完成工作。话虽如此，那样下去我认为也拍不下去，所以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
距离目标金额还有段距离⋯⋯
如果不在去打工的话！
「月姐姐。之前在电视上，有提到出现神秘的美女临演！有线索的观众，请提供情报！发生这种事喏。对於提供消息的人会颁发赏金。难道说⋯⋯」
「⋯⋯我是珍兽吧。已经，不会再去打那种工了。无视无视」
「姆。出现在电视上的月姐姐⋯⋯有点想看一下喏」
看见用讨厌的表情在摇摇头的月，缪显露出感到有点可惜的表情了。
话虽如此，去上电视的月，也因为有种偏离原意的感觉，所以就改变主意放弃了。
顺便一提，某位被打的导演，後来就在从事搞基的导演工作上得到跃进，而成为一名世界知名的导演了。
翻到下一页。
──１０月＃日
试着去做发面纸的打工了。
任谁都没有来拿。
无奈之下就用【神言】了。哇哈哈，五分钟就发完了！
「月姐姐⋯⋯」
「⋯⋯什麽都别说，缪」
对回过头来的缪，月悄悄地移开视线了。
──１０月♪日
带狗狗们散步，这种非常疗癒的打工後的归途路上，出现心理变态了。
我想大概，就是心理变态。
因为，突然间就会举起十字架，大喊「消灭吧！」起来。
当我吓了一跳时，感觉对方发出「诶？」的感觉了。不明所以。不如说想说「诶？」的人是我才对。
正好有变稀薄的感觉～，但是心理变态却重新打起精神，这次拿出很像探照灯的东西了。将那个很像手枪的东西伸出去「因为是晚上就大意了吧？可别小看教会的技术哦！」地一句话後，我就被光线照到了。
不禁把「好亮！」说出来时，心理变态就「诶？」地愣住了。「太阳光无效！？」他马上就慌张起来，不过，被那东西一直照着我的脸感觉很刺眼，总之，就靠近过去赏他一个巴掌了。
心理变态就像女孩子一样瘫坐下来，说着「我，不想死在这种东西！」什麽跟什麽，然後一个人就这麽情绪激动起来後便开枪了。
没想到，心理变态居然会有枪，不由得就用最低限度的障壁去抵挡了。
子弹打中障壁的瞬间就碎裂开来，装在里面的水就飞散开来。
我，被心理变态泼洒不明液体了⋯⋯温厚的月小姐也是有脾气的。我生气了。（注：最後一句ぷっちん，是指青筋暴开来的样子）
心理变态，「怎麽可能⋯⋯教会的秘宝三百年的圣水也没用──」地在讲些有的没的，但是我赏他一记扣杀了。
「还没完，还没结束哦」的一句，因为他含着眼泪在说话所以就再给他一记扣杀了。
「这、这种程度，我们艾克索──」，因为又再讲些什麽再给他一记扣杀。
「就算收拾了我，还会有第二、第三名同胞──」赏他扣杀了。
今天的夕阳很漂亮赏他扣杀。明天也一定会是好天气吧扣杀下去！晚饭会是什麽呢～揍下去！啊，邻居先生晚上好再打！
今天真是个适合扣杀的好日子。（注：スマッシュ，这里跟攻击有关的字都是这个。而月大人版的スマッシュ，是对男性的分身体进行攻击的招式）
「月姐姐。好像是在很快乐的感觉下写完的，不过，一定是被很麻烦的人们给纠缠了喏」
「⋯⋯？你在说什麽，。心理变态到哪都会有。很常见的」
「絶对，不是心理变态喏。感觉是来做吸血鬼狩猎的专业人士喏。缪的朋友们也是，对『那些家伙很烦人！』感到很困扰喏」
「⋯⋯虽然不是很明白，缪有觉得困扰的话就告诉我。不管在哪都会赏他扣杀的」
「认真想想，从月姐姐的片语中就只看的见被扣杀的未来。不如说，如果扣杀增加下去爸爸会哭的吧」
缪浮现出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表情後，就向会发生什麽问题呢感到很困惑的月回了一句「没什麽喏」後就摇摇头催着快点继续了。
──１０月※日
试着去做结婚典礼的临时演员，这种不是很了解的打工了。
我想只是给予想要祝福的人，祝贺就行了⋯⋯
总之，是为了新娘。
我是月。即使是『不认识的朋友』，为了女孩的幸福是会全力去祝福的女人！
外面很不巧在下雨，这下该怎麽办。就该去做操控天气，让祝福的彩虹产生出来这种不可能的事！
会场不用说就变的非常热闹起来了。
「月姊姊。不久前，异常的气象好像引发很大的骚动⋯⋯」
「⋯⋯不要去拘泥一些小事」
「⋯⋯好的喏」
缪又学会一件聪明事了。应该。
──１０月＄日
尝试去做替坟墓打扫的打工了。
住持先生，对於来打工的是我这种年轻的女性感到非常的惊讶。
努力在打扫时，就有一家人前来，再一座墓碑前伫足了。其中，有个像是女儿的人哭得很伤因，很像母亲的人，和很像哥哥的人则在拚命地安慰。
总觉得，好像无论如何都有话想传给死去的人。
好可怜。明明就在眼前，却无法传达⋯⋯
我看不下去，就发动魂魄魔法了。期望的人就出现在眼前，使家人大吃一惊，就连死去的本人也都惊讶到「噫，什麽情况！？」地在发出悲鸣，但是最终好像心意相同了，真是可喜可贺。
只是，是受魂魄魔法发动的影响吧，整座墓园都充斥了魑魅魍魉可说是失败了。
怎麽会活性化？ 然而，却被搞破壊了。
发生闹鬼现象了。
我个人，是这麽觉得。只是，明明都打扫好了！
我是月。是对死人豪不留情的魔鬼克星！（注：ゴーストバスター/Ghostbusters，是一部美国电影。最新一部是在２０１６年上映）
就连坟墓那里潜藏着的恶灵也不用说，都连根拔除彻底扫除，感觉非常清新。
回去时，不知为何住持先生就在向我跪拜了⋯⋯
到底，是怎麽了呢。实在无法理解。
「月姐姐。你在等我吐槽喏？」
「⋯⋯缪。求求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
缪用被吓呆的眼神往月刺了过去。从看日记这件事情，着实有在使『月姐姐的威严』指数在下降的感觉。
翻到下一页。
──１０月＠日
举办万圣节派对了。
不知道从哪里把南云家要举办万圣节派对的情报泄漏出去，同班同学的孩子们都跑来南云家了。
作为参加费用，有替阿一准备了王座和大魔王的衣服，得意洋洋的男孩子们，和表情在抽搐在推辞的阿一很令人印象深刻。最终，还是变成大魔王坐上王座了。
希雅装扮成吸血鬼使我吓了一跳。一边「今天就和月小姐一样了」地在说着，一边让装上去的虎牙闪闪发亮起来在笑着的身影，嗯，感觉我萌发出杀气了。
而且。就连缪也都是一身吸血鬼的装扮，二人还「吸血罗～」「吸血喏～」地在迫近过来。希雅和缪都好可爱！
我是月。如果是可爱的吸血鬼们，就会是个心胸开阔的女人！
缇奥⋯⋯大概，我想是木乃伊女。因为她全身都用绷带缠起来了。
⋯⋯我想说到底都是装扮。虽然全身抖个不停，还露出恍惚的表情，但是，嗯，一定是演技不会错的。在派对开始之前，感觉就被阿一带到後院去了，因为是心理作用所以是错觉。
雫是一身白色的衣服。我想，大概是妆扮成幽灵。但是，其中，一身小魔女服装的铃带着一个粉红色的面具太过意料之外，到底还是笑出来了。
在帝国，至今都还有粉红面具的传说在流传，确实很惊悚吧。她本人是回忆起黑歴史了吗，就戴着面具，抱着膝盖蹲坐下来了。
义父大人是扮成狼人，义母大人是兔子的装扮。今晚，夜黑风高，义母大人就要被义父大人吃了！虽然有在想是这种意思吗，但义母大人说，「兔女郎？在说什麽啊！才不是！这是郝里亚族的装扮哦！」地在说着，或许被狩猎的会是义父大人这边也不一定。
不管如果，感情很好。我和阿一，也想变成像他们二人这样的夫妻。
之後，优花就被班上的女孩子们抓过来，被打扮成魔法少女很可爱可爱。单手拿着魔法棒的魔法少女，红着脸在抖个不停的样子，使班上的男孩子们不禁都发出感叹的声音了。
在阿一一声「魔法少女优花酱，登场！」後，（优花）就这麽「南云你这个哇～～～啊」地在呐喊起来的同时人就逃走了⋯⋯
魔法少女的打扮，在夜路上奔跑⋯⋯
又会有传言流传开来的。
接着，就是最後了，不过，有问题的就是那家伙。没错，能体现出『耍小聪明』的闷声色狼大师，香织了。
她，果然，弄成某种装扮了。
猫的下面是狗。戴上狗耳朵和狗尾巴，与在托达斯时的希雅很相似的打扮。本人说，这是狼女，但是我很清楚。那是，在做想成为阿一的狗这种无言的宣示。
这只臭母狗，这麽骂出来了。
然後，「不、不要使用奇怪的说法！要这麽说的话，月就是母猫了！」地在反驳了。那是什麽口气。臭美喔。穿超迷你的浴衣，戴上猫耳和猫尾总觉得很讨厌啊。和希雅平时的穿着相比能断言是非常成熟的衣服。（注：这二个人的对骂是有隐喻的，有兴趣请自己去看动物星球）
说起来，我又不是母猫。是月喵。是阿一锺爱的猫又月喵。和是母狗的香织层次可是不同的哦。在层次上。
总之，用猫拳击退在向主人求爱的香织犬的同时，要去享受万圣节派对到最後一刻。如果，明年能再举办的话就好了。
然後，过程中，到後院去寻找人不见踪影的缪时，缪就向在头戴南瓜和披着斗篷有谁，总觉得很亲昵地在聊天了⋯⋯
他，到底是谁呢？
「那个人，是杰克先生喏」
在十月的最後一天的日记的记述上，缪用没多想的样子回答了。月则是「哎？」地一声微微地在困惑着。
「⋯⋯我知道。那是杰克・欧・兰登的装扮吧？不是指这个，而是里面是谁。後来有去问，都回答没有人去装扮」（注：ジャック・オー・ランタン，Jack-O'-Lanter。中文是杰克南瓜灯）
「？？　杰克先生就是杰克喏」
「⋯⋯什～麽？」
「杰克先生先生，是非常壊的人喏。去不了天堂或地狱，一直都在这个是上徘回喏。他有说，自己深刻反省了。现在，都拚命地在做好事喏。所以，和缪成为朋友喏」（注：喏是小孩子的语尾口癖，类似中文：薯叔，偶要粗汉堡这个口齿不流利的语气）
月在想怎麽办。果真，是那种『设定』吗。还是，不至於说会是缪的『壊习惯』，是那种困扰的『性质』，又将什麽给叫过来的吗⋯⋯
看见缪一脸认真的表情後，总觉得是後者的感觉。
月露出感到难过的表情的同时，姑且，决定之後要去跟阿一说，就摸起缪的头了。
「⋯⋯总之，日记就是这种感觉。写法、分量、书写的日子，都用适切的感觉就没问题了」
「总觉得不是很明白喏。谢谢你，月姐姐！」
看样子，缪已经有能够写日记的印象了。
希望，缪无论如何都能持续地去写日记。这样的话，说不定缪的不可思议的交友关系，就能更加掌握清楚了。
之後，缪虽然巴着想要从去读托达斯时代，到和缪道别时的日记，但是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就留到下次了。
我不想睡喏！缪这样在主张着。好像，相当中意『月的日记』。对月来说，却是得到相当羞耻的伤害⋯⋯
面对南云家的小公主的强烈要求，最强的吸血公主也赢不了。
结果，这一晚散会的同时就在月的床上一起睡了，从这天开始一段时间的晚上，月和缪，二人就在开启日记的读书会了。


◎希亚编　寻找绝佳的据点
晴朗的天空。闷热的空气。能够以丛林来呈现的茂密森林的树丛。在这之中有的一条像是茶色一样的大河。
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沿着河流前行，在长年有人行走被舖设出来的道路上，异国的二名男女，以旅行的装扮在行走着。
「从日本的城市来到这种地方後，总觉得就有一种回到托达斯的感觉了啊。不过，比起被浓雾覆盖住的树海，这个地方就好很多了」
「多少，要比哈尔崔纳树海感觉闷热多了」
或者说，在无法表现出『无尽的道路』的漫长道路上，以轻快的步伐在行走的就是阿一和希雅。
很难得，希望会将淡淡的青白色的头发绑成单马尾，还别上了一个很大的蝴蝶结。一蹦一跳的步伐，以及她的头发，在阿一的眼中就是让兔耳很有朝气在蹦蹦跳跳而已。（蝴蝶结是神器，能使一般人无法意识到兔耳的存在）
以袖子卷起来的白色长袖衬衫、稍短的短裤、短靴这样的装扮，背着一个大背包。背包上会有在眨眼睛的小兔兔的图案，、好像就是在主张「这是希雅的」
阿一也同样，穿着白色的素面长袖衬衫和牛仔裤的打扮。果然，在背上还是背着一个大背包。
「呐，希雅。不可以拿出休钛弗吗？」
阿一静静地询问了。视线向着太阳照射过来的方向，用袖口在擦额头上冒出来的汗。「已经走到很烦了，麻烦！」这种感觉和汗水一起渗出来了。
面对建议以摩托车来移动的阿一，希雅很有气势用双手摆出Ｘ字来表示反对。
「不行！好不同意才能二个人去旅行的耶！不可以走的不耐烦」
「就算你这麽说⋯⋯」
「真是的。这种没意义的行走也好，四周不变的景物只有丛林和河流的景色也好，不去享受是要怎样啊」
「就因为是没有意义的行走，映入眼帘的不变景色才想骑休钛弗的⋯⋯」
「阿一先生你这个肉脚！旅行就是要靠公共运输，或自己的脚才行的哦！」
「深──就跟远藤说的话一样啊」
就连唉地在叹气的同时，阿一也为了顺应希雅的要求而举起双手投降了。
说起来，为什麽二人，会来到这种异国之地，与开发无缘满是自然的内陆地区呢，那是，
「说起来，如果只是要寻找郝里亚族在地球的集落预定地的话，只要用罗针盘去寻找最适合的地方，使用水晶钥匙转移过来就好了。这次的旅行，是禁止使用便利性很强的道具的！是在寻找集落预定地这项原则下，就来当成是约会吧！」
「知道啦知道啦。很久，都没和你二个人独处了。这次才会全面顺利你的要求的喔」
总之，就是这麽一回事。
虽然郝里亚族留在托达斯上，但现在也务实地在拓展势力中。攻陷帝国，解放奴隷，在神话决战中做为英雄的活跃⋯⋯经历这些，使得郝里亚族已经成为任谁都会认同的兽人族中最强的部族之名。
憧憬、认同感、迎合。理由虽然各种各样，不过，许多兔人族会与郝里亚族整合起来也是很自然的，虽然有其他种族但现状下也有很多人想要成为郝里亚族的下属而屈膝之人。
在帝国本土内是必然的，王国和公国就连教会也同样，甚至连南大陆都有要加入他们的人。
那样的他们，到底也想在地球上设置据点而来找阿一商量了。
不管怎样，直到末代都想培育出侍奉南云家的隐密一族。
阿一，虽然「诶？不需要」直接回应了，但卡姆他们就是不肯罢休。那已经是全族总动员的不肯罢休了。「因为後代！无论如何一族之者都要随侍！随侍到末代为止！老大！」地在说着，长着兔耳的大叔集团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紧抓不放。
作为结果，阿一还是妥协了。每次去到托达斯都会凭空出现，巴望着，或是用很悲伤的眼神在注视着的兔耳大叔们⋯⋯
对心脏，实在不好。
「话说，如果移居到这边来的话，就正常地待在城市里就好了吧。因此可以选在日本吧」
「因为有郝里亚专用的『虫洞』呀～。据点本身要在设在哪里，并不是很困难。兽人，待在森林里还是最能平静下来的哦。未开发之地，虽然不是不可以，不过，在开发中国家没有人烟的森林会最适合」
「⋯⋯没多久，在电视上就会出现『根据在未开发之地上目击到的证言！出现新的UMA了吗！？』的感觉，而使兔耳种族被争夺起来吧」
「啊哈哈，电视台的采访小组会被补充，说我们的家人可没那麽天真的喔～」
虽然希雅在捧腹大笑，不过，阿一却认为还不一定吧。
不能小看电视台人员的毅力。他们会在预算许可的限度下，为了提高收视率可是哪里都会去的。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摄影师。能在演员或专业人员踏足未开发之地或是危险地带、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山峰的旁边，背着摄影机形影不离跟着的。
当演员吐露出「我已经不行了！」的泄气话，看到觉得受不了，即使会不知不觉就在电视机前面说「加油！」，但是还是会默默地，将完整拍摄好的完整影像呈现给观众的。
（注１：这是在暗指黄金传说这个节目的挑战单元系列）
（注２：茶の间へ届ける，一般会翻为送往客厅。而茶の间是一群人喝茶聊天的地方。藉以引申就是播放给观众，这个陷阱卡很强大）
老实说，阿一每次看到那种节目时，都会觉得摄影师这项职业是不是只有超人才有办法去做的职业啊。在托达斯如果天职『摄影师』有出现在状态板上那家伙应该会是最强的吧，不禁就有这种想法了。
「嘛，不要遇见他们去砍人的话，就随他们高兴吧」
「没礼貌！是怎麽看待我的家人的啊！即使电视台的人来，那种事情⋯⋯那种事情⋯⋯不会发生的，对吧？」
「够了，不要用疑问句。你作为他们族长的女儿就斩钉截铁一点」
我们才不是野蛮一族！虽然希雅这麽主张，但是话说到一半就越来越没自信了。语尾词都还消失。阿一对这种将要成为半开玩笑的现实感到战栗了。说不定有必要在移住前做一番教育。
顺便一提，这次的旅行，与希雅二人的约会是月的提议。好像是察觉到希雅的「好想偶尔来场二人的约会啊」这种内心话。在接受卡姆他们的提案时就要不要去寻找预定地时顺便去旅行呢？这样建议了。
不愧是正妻力啊。一段时间，希雅紧抱着月不放就不用说了。
以这种感觉，在去寻找郝里亚族，在地球上所可能会有与树海相似的环境的据点之旅──这样的原则下，一想到能悠闲地度过二人的海外约会时，就使希雅的兔耳起了一抖一抖地起反应。
「嗯？阿一先生，有人的气息。虽然还很远⋯⋯好像相当吵杂喔？」
「吵杂？是麻烦事吗？」
「不是，感觉上是欢呼声」
「嗯？会不会是祭典呢？」
阿一感到疑惑。希雅的兔耳「要怎麽办呢？」地微微地倾斜着。
前方的田间小路有个大转弯，在丛林的妨碍下不知道前面发生什麽事。只是，好像也没有其他的路，阿一和希雅在互相点了点头後就这麽往前进了。
不久，阿一的耳里也开始传来欢呼声，之後更是在丛林里的迂回道路上前进了五分钟。
二人终於发现欢呼声的原因。
「哇呜！是在丛林中密林的村子呢。而且，就如预想中的那样真的有祭典好幸运！」
「祭典？那是祭典吗？」
在旅行中的意外相遇！在情绪兴奋起来的希雅旁边，阿一的头上浮现出「？」了。
「上次，在电视里有看过，世界上好像有吵架用的祭典是以打架为主的传统民俗活动。这个村子也是一样吧！」
就如希雅说的那样，村子里有个竞技用的圆形舞台，而且还有二名强壮的青年，在互殴。村民们就聚集在圆环的四周，闹哄哄地吵闹着。
阿一的问题是，青年们都在流血，作为祭典的余兴感觉会不会太过火了，但仔细一看任谁都很快乐，就连食物和饮料都准备了很多。好像是祭典没错。
「阿一先生，你看你看！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你还真兴奋啊。我知道了就不要再拉我的手了」
一蹦一跳地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在跳着的同时，希雅正拉着阿一的手。兔耳也摇来摇去兴奋的不得了，这也是在显示希雅的内心。
面对那样的希雅，阿一收不起绽放开来的嘴角。就这麽被希雅拉着。眼睛深处寄宿着的感觉格外温柔。
另一方面，村民这边也似乎有人注意到阿一和希雅了。
浅黑色的皮肤和黑发，轮廓深邃的他们，一眼看去就和阿一及希雅的容貌就不同。另外，他们的服装，因为不是未开发之地的部族所以是穿的是普通常见的Ｔ恤和短裤，倒是阿一他们这边是旅行的装扮所以马上就明白他们是外国游客了。
因此。当注意到的村民睁大着眼睛感到惊讶後，就马上向四周的人们发出声音了。注意到的人们在看见阿一和希雅时睁大的眼睛并同时将手指了过来。
「大家好！我叫希雅！各位，也让我们参观一下祭典可以吗？」
很有朝气。面对用满面笑容和蔼可亲这麽在说话的希雅，村民们都越来越感到惊讶了。
希雅戴在脖子上的项链，具有『言语理解』的机能。是不存在沟通障碍的。
话虽如此，但对不知道那种事情的当地住民来说，光看就知道她是外国人的年轻女子的希雅，竟然能流利地说出自己的语言。会感到惊讶是不无可能的。
但是，他们没有警戒反倒还露出高兴的表情了。
「稀客呢！当然可以了！来这边！」
「哎呀呀，到这种地方来很辛苦吧。来，这里有喝的」
「哇，有外国人！」
「在闘技祭这天到访，真是来对时间了」
就这样，不断交谈起来。村里的孩子们，也因为外国人很罕见都都纷纷聚集过来了。
果然，希雅的笑容和和蔼可亲的氛围是消除众人的警戒心最好的魔法。面对好奇心在闪闪发亮及天真烂漫的兔子，村民们都露出像是着迷了的笑容。
「闘技祭？是以战斗来祭祀吗？」
「是啊。一年一次，要在村子里决定出最强的人。获得优胜的人的家人，一年内，都能得到优惠待遇。例如狩猎或捕鱼的分配，或是在村子里交易时分配到的东西会比较多」
「因为，优胜人是受人尊敬的。是很光荣的事。所以，村里的年轻人，一生都絶对要获得一次优胜，而从小时候就开始锻链起了」
「喔～」
露出感到很钦佩及完全了解的表情，希雅就往圆环看过去了。二名青年，连突然到访的外国人都不管，反倒彼此都很专心反覆地相互挥拳。尽管如此，似乎为了荣誉在认真战斗。
「总觉得，和泰拳很相似啊。标准动作很像，但互殴就不同了。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吧」
「噢，你看的出来？」
阿一，从村里的阿姨那边接过填果汁一边喝一边嘀咕时，肌肉发达的大叔就露出感到很佩服的表情了。
「很久以前，为了狩猎及与其他村子战斗，村里的男人都会去学习各种的武术，这个到了现在也有传承下来。是乌卡喔」
「当然，现在就除了祭典以外就不会使用了」
「但是，为了在祭典上获胜，还是要去学乌卡，村里的男人都是向自己的父亲学来的」
现今平时狩猎或捕鱼都会使用道具，村子里的男人们就边笑边聊起来。
「那麽，你们为什麽会在这里？能相当流畅地对话，但不像是这附近的人吧？」
「啊啊。只是稍微在旅行而已。看着地图，就注意到这条河的上游好像有座大城市的样子，总之就是以那个地方为目标的」
「啊啊，你是指普汉克市吧。那里是在河的支流交汇起来的地方附近，有许多在卖好吃的料理的店。只是，如果现在徒步过去包准太阳都会下山了吧？」
「哎呀，到时候露宿就好」
面对在耸着肩膀的阿一，大叔们「唔」地皱起脸来了。他们的视线，和阿姨一起，看向「上啊！就是那里！啊啊，加油！站起来，站起来啊乔──！」地举起拳头在声援着的希雅。
顺便一提，倒下来的青年叫做伍尔特。希雅旁边的阿姨「那是我们家的伍尔特哦！乔是谁啊！？」在吐槽了。（注：乔这个名字，通常都是看到黑人最想直接套用进去的名字）
「喂喂，要让那麽可爱的孩子露宿吗？这一代虽然没有特别危险，但是可不是絶对安全的喔？」
「啊阿。最近，有听说其他村子的不怀好意的人有在四处打转的情况。当然，也会出现野兽的」
面对打从心里在担心人很好的大叔们，阿一在道谢的同时，
「放心。我们旅行习惯了，因为，我们很强啊」
对於外国人的旅行者的过度自信，村子里的大叔们表情变得越来越担心。说出，今天就在村子里过夜的提议。也有语言相通的关系吧，不过，真的都是一群心地善良的人。
其中，和村民一起，不，倒不如说是不知不觉就往他们的中心占位子过去的希雅，是因为观战到白热化了吗一边在模仿单人搏击练习一边好像在给建议了。
「哥哥，你在做什麽啊！请看仔细看着对手！动作很有问题喔！都能被看穿钻进去了喔！」
咻咻咻啪！放出让空气振动起来的拳之连击。就是希雅发出来的。
面对能清楚地看见产生出残向来的拳击，使四周的人不禁「哇」地感到惊呼保持距离了。
「噢噢！刚才的技巧不错呢！以连续出拳来引诱再放出肘击进行组合技！就是这样！」
希雅酱果然完全都复写了。不，倒不如说，比起在擂台上对战的二人，任谁看了就能明白的锐利。很锋利。在反覆被踢出去的瞬间，都会发出噗咻般的风切声！
逐渐比起擂台，视线更往希雅集中过去。
只要看过一次二人的动作就能完整复写⋯⋯比起重要的对战会更感兴趣也是很正常的。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都热血沸腾起来了呢！」
「嗯，是啊」
过去，曾说「不擅长争斗」的残念兔不见了。化成一名会对格斗感到热血沸腾的外挂化身，现在只是一只拥有能将神之使徒殴杀爱好格斗技的超人兔而已。
一想起过去的希雅所做过的什麽，就使阿一不得不露出遥望的眼神了。
而，就在这时，擂台上忽然间就分出胜负了。看样子下一场就是冠军赛。获胜的青年，好像要和上一届的冠军进行打斗。
但是⋯⋯
「啊啊，伍尔德有点好像吃力呢」
「感觉光是站着就得竭尽全力了吧」
进入到冠军赛的伍尔德君，看来要弃权了。
「啊啦啦～。比赛很精彩虽然也很期待冠军赛⋯⋯可惜啊」
「哎呀，别那麽说，现在的伍尔德还没办法赢过邦达斯的吧」
面对以苦笑的感觉在说话的村民们，希雅感到疑惑了。
「现在村子里最强的男人啊。已经独占快十五年的冠军了。真的很强喔。最近，比起获胜能将邦达斯打倒才更为光荣！据说是这样」
「喔～。是絶对的王者这种人吧」
仔细看，在不战而胜赢得冠军的邦达斯得到了村民们的祝福之声。与伍尔德君不同，只有许多跌打损伤的痕迹而看不出有受到很重的伤。是一名年纪在四十歳左右身材魁武的男人。原来如此地在品头论足起来，觉得很有闘技祭王者的风格。
邦达斯上到擂台上，经验老到地举起冠军奖盃做出胜利的欢呼。村民们则一齐赠以拍手和欢呼，阿一和希雅也一起赠以掌声了。
然後，忽然间邦达斯的视线就往阿一和希雅看过来了。
「机会难得。要不要，来参加闘技祭呢？」
看见在擂台上，接连有力地在招手的身影，很清楚是充满斗志在邀请。视线，一度往希雅看去後，像是感到很有趣往阿依看过之後，就很明显在指名阿一了。
「当然，不是要认真战斗。我会手下留情，不过，难得她来也可以──」
「真的吗！无论如何，请让我参加！」
「诶？」
邦达斯先生的眼睛变成圆点。村民们的眼睛也变成圆点了。
同时，希雅便轻快地跳上擂台。转转手，动动脚。脖子绕啊绕在做起暖身运动。
「能实际体验在这种丛林深处里的村子所流传的独门伍妇，真是太幸运了！由衷地非常感谢！」
「诶？」
「不要说会手下留情，请你认真比赛吧！」
「诶？」
「好，攻击就这样！来吧！」
砰地响起空气炸裂开来的声音。是希雅酱的拳头互击所发出来的声音。即不是合掌就发出那种声音，如果产生冲击的话⋯⋯（注：原文「柏手」这里翻成合掌，这是神道教祭祀时的祭仪）
「你、你等一下！可不可以来阻止她一下！」
「如果是邦达斯会有办法好好拿捏轻重的，不过，乌卡也有很多危险的技能吧！」
村民们的嘴里都发出在担心的声音。在擂台上的邦达斯也藏不住困惑。
「不，宁可换我来，那家伙好像太兴奋了，有点替对手感到担心⋯⋯⋯我没有讲壊话的意思。他还是不要和希雅打会比较好」
这麽说时另一方面，「希雅，要打的话，千万要手下留情喔！」一句，就担心情绪高昂起来的希雅会做得太过火使阿一提醒她了。
在受欢迎的村里的祭典上，要是将主角打败，之後的展开可是会尴尬无比。阿一先生很担心地在注视着暴乱起来的兔耳。
并非阻止不了女朋友，才要自己上场的！而即使没有毛遂自荐，倒不如说阿一那番在为邦达斯感到担心的言论，使村民们都困惑到闭口不语了。
但是，邦达斯并从困惑中摆脱的样子。对於要被年轻女孩，手下留情，⋯⋯使絶对王者的自尊心受到刺激了。
不论怎麽被女孩子的拳头打到，对锻链过的肉体是不痛不痒的。那麽，随便让她打都能贯彻泰然自若，最後再点到为止，就能使异国的旅行者醒悟了吧，而让斗志沸腾起来了。
「真是的，让自己的女朋友去战斗，你的男朋友是怎麽当的？」
「我要上了喔！」
希雅酱完全不当一回事。
感到没法子在耸了耸肩膀的邦达斯，在想像女孩子的软绵无力的拳击同时，敞开双手摆出「从哪里打过来都没关系」的姿势了。
然後，仔细一看希雅所摆出来的乌卡的架式时，就显露出满脸惊讶的表情注意到了。老实说，她是至今见过的女性中最漂亮的吧。某种意义上，与那麽超一流的美少处在像是在玩一样的时间里，使邦达斯的表情稍微流露出轻浮⋯⋯
「欧夏啊啊啊啊啊！」
「诶？」
一声呐喊。如大炮般冲击声也一发飞过来。
刹那。希雅的身影就出现在邦达斯的眼前。连认知的时间都没有，像是挤进来一样来了一记腹部的刺拳！这还产生出如同大炮般的冲击声！
「嘎噗！？」
轻浮的表情就在冲击和惊愕以及轻微的打击下剧烈地歪斜了。然而，情绪亢奋的兔子却用笑脸迎人的笑容朝脸部挥拳而去。
「好像，是这麽做的吧！」
传统武术的山寨奥义！模仿技能就往邦达斯袭击而去！
「等、我、噗唔！？」
「欧拉欧拉欧拉欧拉！的说！」（注：希雅的语尾词是ですぅ，一般会翻译成「的说」）
忽左忽右，邦达斯先生持续被玩弄着。村民都骚动了起来！
面对沉迷在尝试新学会的技能中的希雅，使阿一「果然啊」地用手摀住整张脸。总之，这样下去会使絶对王者先生的心造成创商，所以阿一就用音爆等级的念话加以制止了。
忽然希雅的动作就停了下来。
「喵、喵当，有、有本事不是吗⋯⋯」
拚命在维持自尊，絶对王者已经站都站不稳了。只是明确地在，「刚才是我故意不抵抗硬扛下来的喔？真的喔？完全都没有造成伤害。不是谎言」地在说话而已。
村民们都静悄～悄了起来。
说到底，希雅也有一点觉得得意忘形做的太过火了的自觉。像是在呼咙过去一样笑着的同时，
「真、真不愧是冠军先生呢。给人一种打不倒的感觉」
絶对王者，眼看就要倒下来了。
阿一叹了一口气。偷偷地放出蜘蛛形生物格雷姆『阿剌克涅』，派到邦达斯的脚下。阿剌克涅的脚噗哧地就将针打进邦达斯的脚踝上。
在上半身疼痛下使邦达斯完全没有注意到。相反地，伤害急速消退起来，就感到很不可思议在注视起自己的身体了。
「怎、怎麽搞的？　突然间就不痛了⋯⋯⋯啊，不，打从开始就不会痛。身体总有一种变轻的感觉⋯⋯哈，难道说，我受到神的加护了？」
他们好像有信仰。不可思议的体验是托神明的福。
其实是没有想到会是魔王的歉意吧。
这样的话还能战斗！眼前的美少女，我已经不当她是美少女了！邦达斯先生就深入过去。
「噢喔喔喔喔」
「气势不错！请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技巧的说！」
激烈冲突。双方的拳头、脚、肘击、膝踢，有如怒涛般相互在碰撞，惊人的攻击反覆地在应招接招。
「身体果然很轻！力量涌现上来！神啊！感谢您！我现在，还要能打！」
邦达斯先生的情绪高涨起来了。不是神的加护，单纯只是兴奋剂⋯⋯
「喝啊啊啊啊啊！！」
「啊嚓嚓嚓嚓嚓嚓！的说！」
过去不曾见过的惊人战斗！
就连安静下来的村民们，也都因为这场白热化的战斗终於回神过来，用「小事情，就算了吧！」的精神开始欢呼起来。
「来吧，小姑娘！喂，再来！」
「邦达斯！加油一点啊！可别输给年纪比你还小的女孩子喔！」
「唔、喂！刚才，不是有使出奥义吗！？」
「这、这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胜负吧！」
面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射了魔王大人的特效药後的絶对王者，和凌驾了神之使徒的外挂兔（身体强化等级Ⅰ）的激闘，使整个村子都陷入在天翻地覆中。
之後，在不错的气氛下二人的战斗就以平手收场（希雅有适度拿捏分寸了）。邦达斯露出苦笑的同时就将希雅的手往天空一举，这时盛大的拍手喝采就已经回荡开来了。
面对从擂台上下来的希雅，村民们，特别是孩子们都一齐聚了过来，为什麽会那麽强呢，以及到底是什麽人呢带着好奇心在质问着。
阿一也同样。你的女朋友到底是怎麽搞的，肩膀和背被拍着的同时质问的攻势和称赞的风暴便蜂拥而至了。
结果，即使太阳都下山热情依旧不减，吃吃喝喝，希雅接连在表演空手道、八极拳以及卡波耶拉等其他武术的型，更使得热情往上提升起来。最後还和阿一进行对打「连男朋友都很强啊！？」时，让村民们都感到非常惊讶了。（注：卡波耶拉，别名巴西战舞。街头争霸的电玩中就有会使用这种武术的角色）
「哎呀～，真开心呢。和偶然相遇的当地人一起同欢。这真是旅行的醍醐味呢！」
面对这麽开心的希雅，阿一在整理床舖（用阿剌克涅彻底将灰尘和尘蟎去除中）的同时一句「是啊」笑着回应了。
姑且散场了，现在则是在某对夫妻的家里打扰。在展现出出色的战斗後就希望无论如何都要来住上一夜作为回礼，而借到一间房间了。
在打扫结束的床上噗通地坐下来，希雅的兔耳便上上下下在摆动着。
「另外，阿一先生。有情报请靠到兔耳这边来」
「靠到兔耳去。正常地讲出值得一听的情报就好了吧⋯⋯好了，然後？」
「我听到村子里的人说，在比这里更上游的地方有块没有人居住的内地，那边好像有遗迹」
「遗迹？」
希雅趴着躺下来，让角和兔尾上下在摆动起来点了点头。
「是的。因为相当古老，当地人很少会靠近过去。不管怎麽说会被诅咒⋯⋯」
「类似世人所说的灵异现象之类的东西吧⋯⋯⋯然後？」
阿一也同样在床舖上坐下来在询问着。希雅在滚着床舖然後就滚到将投放在阿一的膝盖上了。滑溜溜地用脸颊在蹭阿一的大腿。
「这个国家，曾有一次派出调查队和国外的研究团队去做过调查的样子，但是最终，并没有找到什麽，好像结论就是那里是过去被使用来居住的房子。并没有认为很有历史价值。我们，就去看看好吗？」
「也就是说，想要去看看吗？」
「是的」
摸着兔耳。在无意识层次下阿一的手在欣赏着兔耳。希雅高兴地在激动着心情好到让身体的在颤抖。开始使眼睛微微地迷蒙起来了。
「嘛，可以啊？郝里亚族的地球据点，就在无人前来秘境中相当不错吧？姑且遗迹的最深处的地方就当成是目的地，顺便去看一下吧。如果没有人会靠近，或许那座遗迹就能作为驱人的境界线的替代品了吧」
「嗯。遗迹的更深处，嗯嗯～，好像是真的没有人驻足过的丛林喔，呼哇」
摸着，摸着。一边交谈的同时希雅的声音也开始掺入娇柔。被膝枕的同时，希雅的手就环抱着阿一的腰，开始用力注入力量了。
「原来如此。那麽明天，就去普汉克镇填补肚子和进行食物补给，接着就已那座遗迹为目标吧」
「好、的说～。另、另外，阿一先生」
「嗯？」
希雅带着黏腻，又心荡神驰表情用甜美的声音说。
「那个，结、结界⋯⋯因为很薄⋯⋯」
「放心吧。没事的」
声音被听见，即使不说也知道。已经做好对策了。阿剌克涅们以彼此作为起点完成结界的展开。
室内的灯光消失了。
在窗外射进来的月光下，二人的影子如理所当然一样，悄悄地重叠在一起了。


◎希亚编　竖起来了！　旗子竖起来了！
依依不舍离开村子的阿一和希雅，一路，就以河流上游的布汉克镇前进了。
一边吃着离开村子之际被交给了具有深深谢意夹着肉的三明治，一边就沿着还带有早晨的寒意的河流小路在前进着。
「好好吃的说。虽然听漏了，但这个是肉对吧？」
「大概吧。感觉充满野味，不过，总觉得会让人回想起奈落时代⋯⋯」（注：野味，就是具有一股肉腥味）
轻松地，尽管过不到几小时吃过早饭的阿一和希雅就健谈了起来。
「反正啊，都是一群很善良的人啊。那个⋯⋯是范・达美吗？那家伙看我的眼神总显得令人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是邦达斯先生才对。确实会施展很华丽的回旋梯，不过，他不是某个肌肉型的男演员」
希雅呵呵地在笑着。和年轻女孩打成平手的邦达斯，之後，在看见阿一和希雅的对打非常壮烈下好像高地提高起战斗的情绪，说无论如何都和阿一打一场的强硬请求了。
阿一的战斗方式，要比希雅更抹不掉粗鲁的印象。并没有像融入各种各样格斗技的希雅那样，在历史上被证明具有『武术』特有的俐落。
话虽如此，在赌胜生死的实战中累积起来被昇华的体术，应能称是合理性的极致。
面对希雅如怒涛般的舖天盖地的攻击，以最低限度来完美应对的身影，让人觉得那样子很精湛。
不仅邦达斯，就更是不用说还让村里的男人们都沸腾起来了。
「阿一先生，父亲他们也是那样，但是有时候就会被男人喜欢上了呢。特别是满是肌肉的人⋯⋯」
「住口，不要再讲下去了」
一回想起一股一股的肌肉在逼近过来的男性村民，就使阿一全身颤抖起来摇摇头了。希雅看见那样的阿一噗哧地就笑出来了。
「被他们说希望能明年也务必要来，因为很难得也拿到了土产，我们下次再来吧，阿一先生」
「⋯⋯是啊」
希雅笑嘻嘻地在为旅行的相遇感到开心。兔耳也摇啊摇在摆动起来。
只是，阿一假装稍微在思考的样子的同时表示赞同。希雅则「喔呀？不感兴趣吗？」地很不安一样在窥伺阿一的表情了。
阿一，是看见希雅显露出的不安了吧在苦笑後，就拍拍她的头说起话来。
「别一脸不安的表情啊。我只是正好在想事情」
「想⋯⋯事情吗？」
「啊啊。如果你那麽期待的话，一年一次，我想只和希雅的旅行变成惯例就好了不是吗」
「阿一先生！」
兔耳嘣地竖直了！面对絶佳的建议让瞳孔都变成欢喜的星星状，希雅感到欣喜的同时就往阿一身上扑过去了。
然後，就这麽「嗯～～」地让嘴唇督起来在迫近过去。
「我知道你很高兴，姑且，要不要先把沾在嘴边的食物弄掉再说？」
希雅红着脸，就放开身体了。
阿一，很罕见，即使到了现在都还会对变成残念兔的希雅眯起关爱的眼神，然後就亲手将希雅的嘴巴弄乾净了。虽然感到很不好意思，不过，希雅却是闭起眼睛。
朝那样的希雅，像是在一大清早朝的刚才所做过的延续阿一便将脸贴近过去。感受到气息的希雅也像是在回应一样让身体靠过去⋯⋯
「啊？」
「嗯嗯？」
二人同时就将视线往丛林看去。响起了沙沙在踩踏草木所发出微弱声音。
「不是野兽呢」
「是有提到过其他村子的年轻人会游荡⋯⋯」
那麽，他们在这里的理由是什麽。答案马上就揭晓了。
「真的假的，是外国人的男女啊」
「噢，拥有不少好东西啊」
「女的，蛮赞的」
「不管怎麽说，果然外国人的旅行者都是傻瓜啊。居然没有防备就在这种地方观光」
光靠那样的对话，很明显，他们就是村民们所忠告过的小混混。
在闘技祭上喧闹成那样。存在带着丰厚财物的外国情侣这项传闻也马上就在其他村子传开来了吧。
没有太过去收集现地情报，也没有既无知又相当鲁莽的自觉，还抱持着不可能会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没有根据的乐观感，就以来关荒的心情来到危险之地⋯⋯
那麽，小混混就是盯上了肥羊般的观光客了吧。
山寨版的盗贼们不怀诡异在笑着的同时，就聚在一起亮出很老旧像是来福枪一样的东西。
「不论到哪个世界，都会有这种人呢。算了。现在就用学会的乌卡拳来让他们体验世上的严峻──」
希雅告知後，就在握紧拳头的瞬间，
──砰砰砰砰砰
连续的枪声在树林里回荡开来。同时，从密林的深处现身出来的年轻男人们，彷佛就像是倒带一样往丛林的深处消失而去。正确来说是被揍飞出去，或是应该说是被反杀了。
「什、什、这家伙──」
「他有枪啊！快逃──」
「住、住手！我没那个意思了！你看，我枪也放下来了！别开枪──」
大家都很有默契，回到丛林的深处去了。无一例外。
「没有让你们回归大地就该哭着感谢我了吧」
毫不留情，不，只有使用橡胶弹就算是宽恕了吧，不过，阿一先生还是不管逃走的人是否举起双手来表示投降都开枪了。
近十人他们直到看不见都还不到五秒钟的时间。
「阿、阿一先生？」
在地球，尽可能是不拔出多纳的，如果是被纠缠上的纷争阿一基本上都会徒手来应对（会不客气地使用左手），但是却连一瞬间犹豫都没有就选择开枪了。希雅面对与平时不同的应对感到很惊讶。
阿一耸了耸肩膀後就多纳收进怀里的枪套内，
「没有人会看见啊」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目击者，就会为了快点解决掉而毫不犹豫就使用多纳。在不会引人注意的地方，对遇上阿一的小混混们来说，倒不如说是踏进危险之地。
因为平时，「因为我是法治国家的国民，我会遵守法律和伦理。这里和托达斯不同哦，在托达斯」这样说说着的阿一毫不犹豫就开枪⋯⋯
「阿一先生。如果没有目击者开枪会是不错的想法，一般而言会有违法的感觉」
「喂喂，这是在对善良又模范的日本人的我所表达的不满了」
善良又模范的日本人，肯定会更谦虚重视礼节，尊重法律而极力避免暴力冲突，这样的感觉⋯⋯使希雅显露出无言以对的表情。
「之前缪酱就有说『不确定就不能处罚。如果没有被发现一切都是合法的』这句话，是引用谁的话⋯⋯是谁说的呢，我现在恍然大悟了」
「我的纪录里面什麽都没有」
阿一爸爸，像是在逃避希雅的瞪视一样悄悄地移开视线了。
※对好孩子的各位是絶对无法相信的话语！
对置若罔闻的壊爸爸露出苦笑来的希雅，紧接着，突然就笑了，
「算了，因为他们是壊人，就无所谓了！」
「希雅毫不迟疑的结论真是出色。都对你着迷了喔」
消消气！摸摸头！在有着众多当地住民倒卧着的森林旁边亲亲我我在放闪的情侣的构图，非常超现实。
顺便一提，希雅应对的情况，是使对方陷入到被打个半死的状态下，某种意义，阿一使用非杀伤性的枪击对他们来说还比较幸运。接吻被妨碍火大起来才开枪⋯⋯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是在很巧合的时间下去袭击才造成的。
时而吵吵嚷嚷时而亲亲我我，以这样的感觉前进了一段时间。
太阳也高高地升起，在差不多快要来到中午时，河流的宽度变的更宽广，看见前方有座城镇了。是普汉克镇。
能看见文明的利器汽车和被舖整过的道路。
本来，就是从有机场或火车的城市搭乘公车或汽车，四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的地方。并没有像阿一和希雅那样，会特意沿着河流花好几天在丛林中走过来很有好奇心的旅行者。
「话说，就是那里了啊。有一种辛苦地攀爬高山，和使用绳索来到山顶的人相遇时的感觉啊」
「登山的人在享受登山之乐就好了」
一旁，面对在斜视老旧的卡车噗噗～地在超越过去而露出苦笑的阿一，使希雅嘟起嘴来了。
「别闹别扭了。我也很开心哦。话说回来，已经中午了。正好肚子相当饿了，希雅你呢？」
「是啊～。我也饿了。村民们说，有好吃的餐馆就好了就吃点轻食吧」
「这样啊。推荐的那家店，好像是沿着河流有着阳台的餐厅吧？」
「是的。有提过说蒸河鱼很好吃哦」
一边聊一边进到城镇里面後，很意外地有许多外国人的身影映入眼帘。应该不是很特别的观光地区，或许比这里更前面的地方有其他的观光景点作为中继点才会这麽热闹也不一定。
希雅就以自己拥有的亲和力去向当地人问起路来。就连在这里，还是能看见被以非常流利的当地语言在交谈的希雅给吓到的景象。如理所当然一样，对方也马上就展露出笑容。然後就被亲切又慎重地告知路况。
「就在那边！阿一先生，是那栋白色的建筑物哦！」
「我知道啦，就别这麽蹦蹦跳跳了。连我。都被用非常温热的目光在看着了喔」
当地人不论男女老少，对往男朋友那里横越马路跑过来的希雅，都投以相当温柔的目光在看着了。顺便，就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的阿依，都有被投以像是微笑般的目光。
而，就在这时候，有一辆速度相当快的汽车开过来了。突然就出现城镇的里面，速度快到肯定停不下来吧。
横越马路的希雅，在有点慌张的感觉下就往阿一扑过去了。
「好危险啊～。那麽匆忙是怎麽了呢？」
「谁知道。话说回来，开着一辆不错的车啊。而且那边也都是同款的车种。是车队吗？」
就如阿一说的那样，危险驾驶的车辆不只有一台而已。
一看就知道那是六辆高级的高性能的SUV所组成的车队。从准备了一致性的车辆的感觉来看，至少肯定是很有财力的团体吧。
对於会在这种地方开着高性能SUV的车队的人们引起阿一的兴趣了。不需要特意去调查。马上就将这股念头从意识里赶出去後，就牵着没有蹦蹦跳跳的希雅往前走了。
往餐厅，沿着河岸边的步道一样的地方走去。
外观，因为不是一条很美丽的河流，所以外国的旅客是不会去眺望景色的，不过，还是有几名当地人，在往前凸出去的栈桥上在钓鱼，或是将双脚挂在河上聊天，或是在洗衣服或洗什麽东西，一看就能明白是与生活密切结合起的景象。
再者，
「小船还真多啊。也有水上市场呢～」
「因为是在支流汇流起来的地方，船是比较有效率的物资运搬手段吧」
像这种，许多用途结合起来的船，很多都被系在栈桥那里了。有木造划桨的小船，也有挂有引擎的。只是同样都是被使用到显得很破旧。
忽然，阿一询问起来了。
「说起来，希雅。你村子里告诉我那座的地点，光看地图就有着相当远的距离了哦。还是要用徒步吗？如果到有桥的地方迂回的话，可是要花一周间左右的吧？」
「啊～呜～。虽然真的很想用走的⋯⋯到底，会比较花时间一点呢。徒歩旅行会相当开心，但这里好像也是以小船为主流⋯⋯」
好像对撤回前言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吗，希雅怯生生地在看着阿一。
阿一露出苦笑同时，就偷偷让宝物库Ⅱ发光，召唤出能化成万事屋在工作的阿剌克涅小姐们。因为不是出现在虚空中而是从衣服内侧取出，所以阿剌克涅们便沙沙地沿着阿一的脚下到地面上来。
「⋯⋯阿一先生。从以前我就在想了，为什麽是蜘蛛？老实说，有点恐怖」
无数的蜘蛛从身上爬出来⋯⋯⋯的确，正常情况是会让人昏倒的恐怖景象。
被提问的阿一将阿剌克涅配置在四方後将阻碍认知结界发动起来的同时，就以呆然失色的表情回答了。
「诶？很帅气吧？」
「⋯⋯」
希雅悄悄地移开目光了。阿一，那根深蒂固的厨二病是完全治不好的。
阿一的表情浮现出焦躁！如果是希雅，以为她会「对呀！」地表示赞同很正常就会一搭一唱。然而兔耳却是「放心，没问题的。对吧？」地，总觉得像是在询问没事吧的感觉，而轻轻地在拍拍阿一的头了。
「不不，希雅。你稍微想想啊。多脚战车很帅气对吧？很浪漫对吧？上次做的装甲◯核心，你也使用了多脚不是吗。就是那样子。你看，某◯月有个人，就把自己称作是『心◯的巢不满丝线的蜘蛛』，还有就是那个！美国的某位英雄也是蜘蛛啊！而且──」
（注：アーマー◯コア全名是アーマード・コア/Armored Core。台版译为机战佣兵，港版是译为装甲核心，是一款3D机器人第三人称视点的射击游戏）
（注：面◯丝を巣と张る蜘蛛，全文是吾は面影丝を巣と张る蜘蛛。───ようこそ、このすばらしき惨杀空间へ。这是歌月十夜这款AVG里面的角色七夜志贵的台词）
「我明白了。我都很清楚了。放心吧，阿一先生」
「喂够了。不要用那种温柔的眼神看我！可恶，别摸啊！不要抱我！」
希雅的眼神充满慈爱。对阿一的心灵造成９９９９的伤害。
阿一硬是将希雅拉开来後，就在碎碎念抱怨起来的同时拿出小船，并且系在空着的地方。那是一艘涂成黑色的小船。
──试作型水陆两用型船　托利安纳
是某位朋友所赠送的神器的试作型小船，能在水面上高速移动，展开被收纳起来的车轮就能够在陆地上跑。
「到遗迹附近，就靠这家伙来移动吧」
「要现在，就拿出来吗？」
明明等一下就要去吃午饭，为什麽现在就要先停泊使希雅微微地歪着头感到困惑了。
「哎呀，其实啊，这个还在试作段阶⋯⋯不如说还尚未完成。去吃饭的时间里用阿剌克涅来进行远距离链成，我想就能完成到一定程度啊」
「阿剌克涅小姐，得工作呀。但是，一般都是浮起来以顺流在行驶的对吧？感觉是很充分⋯⋯」
居然是汽艇在说的同时，面对是不是推进力还处於不足阶段呢在感到困惑的希雅，阿一便以「当然，正常就是顺着水流在行驶⋯⋯」地作为前置，
「什麽武装都还没有设置」
「什麽？」
有点不知道你在说什麽，希雅露出摸不着头绪的表情。
「那个，阿一先生。我觉得并不需要武装⋯⋯」
面对感到困惑在说那件事情的希雅，使阿一投以愕然的表情了。正是，有点不明白你说的是什麽意思，这种情况。
「你没事吧希雅？没有武装的交通工具就和没有刹车的车子是一样的吧！太危险了！」
「我倒觉得阿一先生的心必须要装上刹车才行」
如果要再更进一步说的话，比起没有武装的车子有武装的这边，怎麽想都更危险。
但是阿一，就一副你在说什麽啊摇摇头後，彷佛就像是在说给不听话的孩子听一样开口了。
「听我说好，你仔细想想希雅。如果庞◯车没有武装，那庞◯先生会如何？就算是那个人或许也会很顺理成章就死掉了吧？」（注：ボ◯ドカー，是ボンドカー/Bond Car。是００７电影中詹姆斯庞德所驾驶的万能车）
「请不要在旅行中去使用间谍在使用的车辆好吗。阿一先生，你是何时加入到英国的情报组织的呢。玛古达勒斯桑会非常高兴⋯⋯啊，没事，我撤回前言。这会使玛古达勒斯桑的胃得到恢复不了的伤害」
总而言之，没有武装的交通工具就不叫交通工具，这是阿一不能让步的点，不过，好像和刚才的小船是有关连性的。
阿剌克涅小姐们立刻就贴附在小船的各处开始进行改装作业。
「我已经明白了。肚子好饿我们就快点去餐厅吧」
「⋯⋯好奇怪啊。感觉没办法对希雅投以像是看见麻烦的家伙的眼神⋯⋯」
拉着一脸遗憾在说话的阿一的手，这次是在希雅的连拖带拉下走起路来了。
自从由异世界回到故乡後，阿一也好月也好，对希雅有时像这样会被采取拿对方没辙的态度，根据情况不同也有会直接生气起来的时候⋯⋯
和相遇的当初相比，就会使阿一有一种是不是立场颠倒过来的感觉了。
到访的餐厅的料理，就如同在村子里被推荐那样非常好吃。在往河流凸出去木制的景观平台上用餐，替地点加分感觉很不错。
希雅，蒸河鱼料理很对她的胃口，从刚才开始就很热衷在偷嚐味道。
家事万能兔的手做料理有着任谁都会认同手艺。南云家的口味也完全都掌握清楚，所以有负责煮饭的轮值工作，如果要问掌管南云家厨房的总厨是谁的话，肯定会满场一致理所当然回答是希雅。
「嗯嗯。总觉得能吃得出来，不过，说起来在日本能不能买到调味料就是问题了呢」
「去找就有了吧。没有就用传送门过来就好了」
「⋯⋯这麽说也没错。阿一先生太万能都快使人堕落了」
「如果是为了希雅的手做料理我是会毫不吝惜全力以赴的」
「那个⋯⋯能这麽说虽然非常令人开心，只是那句话，在攻陷帝城的前晚所得到非常具有回忆的重要言语，希望不要用贪吃鬼的感觉随便就说出来⋯⋯」
面对过去，因一族的决断，以及对阿一的顾虑夹在中间进退两难的希雅，使阿一赠与她的话语。那在希雅的心中是『很重要的话』之一。所以，就显露出相当微妙的表情了。
只是，当时的阿一一点都没有在开玩笑的意思，倒不如说由於是在攻陷帝城落前一夜以毅然的表情断言的。
「『随便』可是很严厉的批评喔。因为我的胃被希雅抓住了啊。为了希雅亲手做的菜，我可以不惜与世界杠上。不会自重的」
「唔、我亲手做的菜是战争的导火线！？好、好沉重的说」
就连一边那麽说的同时，可以看见希雅的兔耳正在摇啊摇很明显是在高兴。「话说，我亲手做的菜要如何才会陷入到与世界杠上的状况啊。意思我搞不明白」如此之类在碎念，或是用叉子不高兴地在吃着料里，又或者很努力在控制不要让嘴角露出笑意。
某种意义上，美食破壊者二人组的氛围强制性使四周的料理都变成是『甜的』。在相当热闹的店内虽然有许多的可能，但只有男性的在场者都快要露出砸嘴的模样了。
希雅也是一位罕见的美少女吧。
事实上从进入到餐厅的一开始，就有一定比例的视线在集中过来。店员频繁地在投以视线，就连新近到店里面的客人都必定会看向希雅一两次。
平时也有月她们就在四周的关系，而有『美少女之一』这样的认知，不过，原本，就是一位即使是单独一人都相当吸睛的人了。
阿一用温柔的眼神在注视着害羞起来的希雅。希雅像是在掩饰一样大口大口地在吃起料理来。那副模样使阿一先生的眼睛越眯越细⋯⋯
「真是的。请、请别要那样子在看我啦」
「不然要看哪里啊」
阿一一边苦笑一边在说着。捉弄的方法是，令人听不出来是「我不会去看希雅以外的人」或「我一直都想看着希雅」这种感觉。
实际上，这样在捉弄就使店内的男性们个个都咬牙切齿，或是发出啧这种充满嫉妒的声音。
男店员，则是任由嫉妒砰的一声很大力将料理放上。滚烫的热汤喷到男客人就使「好烫！？」的悲鸣回荡开来。
响起咕噗这种生动的声音了。男客人似乎遭到带来的女性一记黄金右直拳了。
总觉得只有二人的位子在气氛上与众不同。如果是二次元的话，就会有气泡般的爱心在空中飘浮。再者，希雅显露出来饱含着害羞和喜悦满是幸福的笑容，就产生出许多受害者。
眼下，还能听见噗通的声音，是走在观景平台旁的步道的男人掉落到河里所发出来的声音吧。「啊～」这样的声音渐渐在远去。会被冲往哪个地方去吧。
如果是如同妖艳地闪耀於夜晚的月亮那般吸引人的月的话，希雅就有着像是阳光般温暖地在散播幸福的吸引力了。矢量不同，拥有不输妖艳的吸血公主的魅力的，就是魔王的兔子了。
而，就在这时，阿一显露出喘口气的样子。
「难道，已经改装好了？」
「噢。正好武器安装好了哦。小型格林机枪前後左右共计四门，笔型飞弹有一百二十发。鱼雷和水雷也搭载二十发了。虽然对火力稍感不安，不过，因为是立刻进行所以就算了。这样多少就是一辆安全的交通工具了吧」
然而，面对满意地在笑着的阿一，希雅「不如说是危险物体的说」整个兔耳都竖起来了。
然後，就在沙沙的声音吓，兔耳不由得就捕捉到吵杂声在接近过来的声音。视线往脚下看去，就发现工作完成的阿剌克涅小姐们正从景观平台的地板间隙涌现出来。
灵巧地用脚敬礼後，便接二连三被光芒包覆起来返回到宝物库。
希雅在想。「阿剌克涅小姐，是阿一先生在操控的吧？总觉得它们有自我意识的感觉是我的心理作用吗？」。害怕到不敢去问。
「阿一先生，阿剌克涅它们不要太常在香织小姐和雫小姐的面前出现会比较好喔？我是在树海长大的所以不怕虫，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我数量很多的阿剌克涅还是会有点受不了的」
忽然，也有感觉到奇怪的意思。将无数的意思，在心中嘀咕着的同时希雅提出忠告了。
阿一移开视线了。
「⋯⋯有前科了对吧？」
「雫⋯⋯一段时间都不从房间出来」
更进一步说，会房间有缝隙的地方，会钉上链成不会有效果的坚硬木板。有如躲在天岩户里的天照大神，花费一番辛苦才将人请出来。
「倒不如说对最有女孩子反应的雫小姐⋯⋯你做了什麽了啦」
「那件事我也有在反省。被鹫三先生啊，说『考虑要改建，不过，要建造宽阔的地下空间能不能来帮忙呢？』，才会使用大量的阿剌克涅去进行工程，但⋯⋯」
「突然就碰上，这样子吗」
「正好告一段落，要从地下牵引回来的时候。就看见家里的院子涌出大量的阿剌克涅了」
虽然有用虫洞转移到雫的房间去说服，反倒成了反效果，使得阿一就和八重樫流的弟子们一起发起『雫小姐，天岩戸作战！』，为了让她自己出来而做了很多的努力
总之，八重樫流的弟子们各个多才多艺。相当厉害。才使雫不由得会藉由门缝「什麽？在做什麽呢？为什麽会那麽开心呢？」地在偷看。
听到这件事，下次就充分让雫小姐摸一摸兔耳吧，希雅往向日本投以同情的目光起来。
而，就在这时，突然而来的吵闹声就传进希雅的兔耳了。「喔呀？」地一声，试着将视线往吵闹的方向看去，就发现在托利安纳的四周不知不觉就有外国人的团体在那里聚集了。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小船的四周聚满了人喔？」
「嗯？　⋯⋯是看见和其他的小船颜色不同吧？嘛，别管他们。因为得由魔力来驱，偷走是不可能的」
「这麽说也是没错呢」
稍微有点在意的同时，希雅就回到吃饭这件事情上。会在意，是因为他们看不出来是观光客⋯⋯⋯
不如说，也看不出来是正经人士。虽然有几个像普通人，但彷佛就像在保护他们一样围着一群人，怎麽看都是那种会发出惯於暴力的人类所特有气息。
话虽如此，因为对二人不构成威胁於是就决定不管他们。
但是，他们似乎有事要找阿一他们。
一头随意将金发向後梳有点神经质的中年男性，一边像附近的当地居民的男性指着托利安纳在询问什麽。
男性的当地居民摇摇头後，再向其他认识着人们攀谈之後，感到困惑的同时就指向还在吃着饭的阿一和希雅了。
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有说到，好像托利安纳就是那二个人的吧。
在神经质的男性的旁边，有着一名如演员般面貌端正的男性，他在看了阿一和希雅後就将视线停留在希雅身上，然後就用如同演员般的夸张动作发出赞叹的声音了。
以『神经质』和『山寨演员』为首，满是秘书感的男人和类似保镳的五名男性便一个接一个往餐厅这里前来。
「喔。来了喔，阿一先生」
「交给我吧。我，最近经常被说『便圆融了』。和平的、文化人的，就该以沟通来求的圆满不是吗」
「总觉得看不见这样的未来耶」
固有魔法『未来视』没有发动。俗话说，『假掰』这种人。是约定成俗的。
『神经质』大喇喇地往观景平台走过来。然後，就立刻站在阿一他们的桌子前方，
「喂，你们。那艘小船是你们的嘛？我用现金买下来。这样子够吧？」
不分青红皂白，『神经质』便砰的一声就将整捆的钞票丢在桌子上。因为发出吱吱如同猿猴的声音，便睁大的眼睛看了过去。一点都没有听听阿一他们的意见的意思，似乎认为必须要照自己的要求去做。
用那睁大的眼睛，对向在自己背後用压迫感在等待的体格强壮的男人们。在表示自己已经以言语告知意思了。
面对那样的他，阿一很和气地，
「啊゛啊゛？」
「吚！？」
『神经质』哗啦地腿软了！用连流氓都会赤脚逃走的凶恶目光去压迫『神经质』的神经！
以不由自主在说话的样子把手往男保镳们的腰和怀里伸过去了。
但是，在要取出什麽来之前，希雅就出声了。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要当个和平的文化人！」
「哎呀」
往自己的脸一伏。接下来展现出来的表情就真的变的很平和了。如果没有一瞬之前的凶恶面孔，感觉就会是良善的日本人所会露出来的表情吧。现在摇身一变反而更显得可怕。
「抱歉，我不打算卖。要船的话还有很多其他的，不能去找其他人吗？」
「吚！？」
『神经质』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咻咻地在往後退。
「⋯⋯希雅，怎麽搞的？我都满脸笑容去应对了吧？为什麽那家伙会害怕？」
「絶对因为刚才看见笑容背後的那副表情才会这样的不是吗」
无法理解，面对这样在表示的阿一，希雅以微妙的表情吐槽了。
於是，山寨演员就来到面前了。
「哎呀呀真是抱歉，太突然也没有先自我介绍。腿软在那边的人是布兰登。我叫威尔弗德。请多多指教」
单手放在胸前，恭敬地──不如说，以非常有戏剧风格的举止弯腰在寒暄的山寨演员，原来就叫威尔弗德。
「能在这种地方与很有霸气的日本青年，以及美丽的小姐相遇，果然是一段美好的旅程」
露出笑容的模样。似乎很善於运用自己的魅力的方法。一靠近後，怪不得，会对自己很有自然可以接受他是一名帅哥。年纪大约三十歳前半吧。很有成熟的魅力，如果是一般少女不脸颊不由得就会红起来了吧。
威尔弗德，对着希雅露出微笑後就翩然伸出手了。那只手对着的前方就是希雅的手，或者是在说要『亲吻手背来打招呼』这样子也不一定。
「？？」
希雅直率地感到困惑，就将插在叉子上的鱼肉放在威尔弗德的手心上了。威尔弗德先生是个贪吃鬼，感觉是在说「知道很好吃的样子所以就分给你一点」的样子。
阿一不禁就喷出来了，威尔弗德的表情则是一脸尴尬。即使如此还很有志气一边「这，真是谢谢你了」在说着一边将手心上的鱼肉吃掉。
「啊喔哼。那麽，威尔弗德先生。找我们是和刚才说的事情是一样的吗？」
「会对你们造成不便，没错就是这件事。无论如何我都想要买下你那艘很出色的小船。能否通融一下？价钱你开口我就付。当然，现金有限⋯⋯」
威尔弗德这麽说，就从怀里拿出支票了。是随便你写这回事吧。感觉阔绰到不行。
「我们是雷利登斯公司的研究团队。布兰登是研究员，而我⋯⋯是类似生意人的人。要是超过必要的经费不用客气就算我的」
面对以诙谐的态度在说那种话来的威尔弗德，使阿一感到不解。
「如果不是个人的话，相对的就是要用在计画上的吧？为什麽买艘小船要来谈判呢？准备工作，应该是前就要安排好的吧？」
「因为遇上不可预期的事。人生可总是都在往不可预期在前进的喔。虽然确保了一定程度，不过，却陷入数量有点不足的情况。特别是性能好的小船」
是安排失误吗，或是当地人临时毁约了呢。不管哪一种，好像是小船的数量不足。
说起来，刚才见到的SUV。那些车如果就是威尔弗德他们所乘坐的话，确实，行李和人员就相当多了吧。人数如果比在这里的还多，那似乎就是一支相当大的研究团队了。
话虽如此，答案决定好了。魔力驱动的小船，不管怎样的理由都不会交给他们，也就是没有要让渡的意思。
「很抱歉。虽然很想帮忙，但是那艘船是特制的。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让渡」
「就不能拜托一下吗？」
威尔弗德纠缠不放。言词很慎重。脸上也露出笑容。只是⋯⋯眼神的开朗感在消失中。
看来，比起布兰登氏，这个男人还更为危险。
「我说了吧？不可能。小船本身就有很多。去别处找吧」
「你的船比较好。刚才粗略地观察了一下，几乎都是随时引擎就会壊掉也不奇怪的东西。虽然也是可以花时间去筹措，但是我们不想去浪费那种时间」
「事情我了解。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不可能。不好意思啊」
希雅，「噢喔～，阿一先生有好好地用说的去说服的说！」，送来满是佩服的目光。是被当成那种，谈判＝武力的人吧⋯⋯⋯阿一有点受伤了。
「呼嗯。真是服了你啊。还以为如果是日本人会比较善於妥协，但⋯⋯⋯看样子，最近的年轻人很不会看人脸色的样子。不，是总是带着和平的傻蛋人种。危机意识不足就无可奈何了吧」
冰冷的眼神，就从威尔弗德往阿一注入过去。一般来说是会哆嗦让身体颤抖起来的吧，眼神在诉说着无情。那双眼睛，忽然就往希雅的方向游去。
威尔弗德的指尖灵敏地动起来。相对的，人高马大态度强硬的男人就往前进，很俐落地就敞开夹克。那里有一把手枪。
「如何？为了你可爱的女朋友，这下还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来谈判一下吗？」
「谈判？我觉得是在威胁有错吗？」
阿一哼地用鼻子在发出嘲笑声。威尔弗德的眼睛很快地就眯起。男保镳则打算要绕到希雅的背後。
应该是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开枪吧，不过，以枪口在威胁，如果换个场地⋯⋯这种事情就很有可能会去做了。
「真是的，是不认为会是一般公司的职员啊。还是御宅族的公司，民间军事公司这一类的呢？」
「好了，怎麽样──」
浮现出刻薄笑容的威尔弗德，却是，止住了话语。
叩咚一声，看见放在桌上的东西。
「⋯⋯」
「现在，在这里开枪死的会是你们，有看见我怀里的枪吧，无疑正当防卫是成立的。总之，我们可是年轻的情侣吧？你们那边则是怪异的集团。这样子被包围起来也有相当多人有目击到吧」
面对放出异样感的大型左轮手枪，使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怎麽看都是特制品，而且有使用过的迹象。更恐怖的是，一直都有在注视着却连何时拔出来的都搞不清楚。
「⋯⋯我想人数差距应该要考虑进去吧？」
「我完全不在意」
是因为不怯场吧使得从保镳们那里传来吞下口水的声音了。
同时，阿一身上就散发出异样的压迫感。确实，人数差距是没有意义的一样，那种感觉的浸透着。
「⋯⋯你们是什麽人？难道，你们的目的也是『那个』？」
「？那个？」
「啧。出了一手壊牌啊。真的，人生都在预料之外前进」
威尔弗德在打了一个砸嘴之後，就用像是咬碎苦虫一样的表情做出放下手来的举动。保镳们则立刻就抽身。
「打扰了呢。小船我就到其他地方去找吧」
「⋯⋯这样啊。能意见相同真是太好了」
威尔弗德耸了耸肩膀後，就淡然地转过身迈开步伐。布兰登则急忙跟在後面，保镳们则直到最後都对着阿一投以警戒的目光离开餐厅。
「搞什麽呀，那群人」
「谁晓得。反正，不会是什麽正经人士吧。没有扯上关系就再好不过了」
耸着肩膀，有点悲伤地在注视着已经冷掉的菜的同时阿一再次吃起饭来。
希雅也同样再次吃起饭来的同时，一边在心里嘀咕了。
（不管怎麽想感觉都插旗了的说。絶对，还会再碰上那群人的吧！因为，有阿一先生在！）
天职是『占术师』的希雅的未来预想⋯⋯不，即便不是希雅，对认识阿一的人来说都很容易会预料到的。
那个预测是正确的⋯⋯
很快地，就在这一天之内就被证明了。


◎希亚编　呪いの遗迹
在茶色混浊的宽广河流上，大量的水花在飞舞。河流，往上流而去的方向有一道像是裂开来一样的波浪在延伸开来。
原因就出在一艘涂成黑色的小船──托利安纳。因为是将抽取进来的河水喷出一连串的动作全都是以魔力所进行的喷射方式在推进，所以与一般引擎搭载的发动机相比运作上就会安静到会使人感到惊讶。
「嗯嗯～，好舒服的说～」
兔耳啪答啪答地很有活力在飘动着。希雅一边让全身沐浴在风中的同时感觉很舒服一样眯起眼睛了。
当地老旧小船所不可能会有的速度，似乎就给了乘船者很舒适的风。就连握着船舵沐浴在同样的风中的阿一，也心情很好地说出「是啊」并点了点头。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我也想开」
「⋯⋯请你老实一点坐好」
希雅让眼睛闪闪发光很期待地做出主张，但一瞬间瞄到阿一那会让人感到哆嗦的目光後就失望地放弃了。希雅的脸颊鼓起来了。很明显是在诉说「我，很不满！」
「我想开看看的说！」
「你是耍赖皮的小孩吗。就算露出那种表情不行的事情就是不行」
「为什麽啊！我有什麽问题呀！」
「危险驾驶」
希雅哎？地一声微微地歪起头来了。露出像是听见未知的话语一样的表情。至少对自己来说无疑是相信那是与自己无缘的话语。
「你啊⋯⋯」
「干、干嘛啊，那种被吓到的表情」
「没有自觉的话那我就说了⋯⋯偶尔会出现手握把手整个人就会改变的人对吧？你，就是那种类型的人。就连现在休钛弗就几乎变成是希雅专用的感觉⋯⋯」
「就是说啊，如果是魔力来运转的车辆因为我平时就有在骑二轮的休钛弗了，所以不会发生什麽问题的！」
「那你就说说看被警察先生追过几次吧」
「⋯⋯」
希雅在眺望天空了。啊啊，今天也非常晴朗。天空是这麽样的蓝⋯⋯
「喂，怎麽了暴走兔。说说看你被几十台的警车追过几次了」
「⋯⋯有点知道要对我说什麽了──」
「与其说是去听从警察先生的『请～停下来！』这种制止的话语，倒不如说是『抓的到的话就来抓看看的说！』一边叫嚣一边在飙车，说看看尽管是在一般道路上都还以时速超过２００ｋｍ以上竞速的人是谁」
「⋯⋯」
就像在说『兔耳好痛』，希雅的兔耳一下子就伏倒下来了。
但是，眼神充满不快的阿一先生没有停止补刀。将握住把手就会飙起车来的暴走兔的恶行都揭发出来！
「你对暴走族般的家伙和重机车队以『好慢～喔！的说！』如嘲笑般竞速做过几次了？暗地里被称为是『很会飙车的神秘大姐头』人又是谁？」
「⋯⋯大、大概是其他长得很像的人吧。是别人吧」
「那是，为了以防万一才在休钛弗上搭载了会对搭乘者施以阻碍认知的机能，车牌一定时间会自行进行更换，警察才无法锁定犯人的吧」
顺便一提，在警察之心中会留下『头脑有病的暴走少女』。高速机动队为了对抗希雅去进行了车体的改良，或是为了使队员的驾驶技术能向上提升课以了魔鬼训练，虽然最终到了连出动直升机都成了常态，但至今都还因为掌握不到真实身分而大伤脑筋⋯⋯
「就、就是说啊。都不晓得犯人是谁。也就是说，我不是犯人！哎呀，世上就是会有骇人听闻的人呢！」
事实上，自从来到地球以来，除了格斗技外兜风就成了希雅的兴趣。很享受在假日及深夜的狂飙。比较困扰的地方是，比起奔驰在托达斯那种广阔的平原，更喜欢奔驰在地球的都市区被修整过的道路。
全力无视交通规则，只会追求速度的壊兔子会有自觉吗。飙车兜风的兴趣，她本人好像是瞒着家人偷偷在做，但⋯⋯
一切早就被看穿，阿一的视线扎了过去。
盯～～着。刺人～～～地。
「呜⋯⋯」
「飙成那样，以为媒体都没注意到吗？」
虽然不是偷窃案件，但夜里会出现一名骑着摩托出到处乱跑的不明少女。不论怎麽去抓都会被逃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会流『年轻女子』这样的印象真的很不可思议。
因为记忆没有完全消除，才会使媒体去注意到。
「但、但是，又没有上新闻⋯⋯」
「因为有我在应付啊」
「唔呜」
发出唔的声音了。希雅的视线在乱飘。
阿一先生使用月层级的不快眼神投向她的同时给予最後一击了。
「之前，你有用缪的玩具战斗机和空中自卫队做过缠斗」
「！」
「去询问为什麽会发生那种事情时，『希雅姊姊很奸诈喏！缪明明连休钛弗和布利捷都不能开！所以，才用雄猫炭和自卫官先生在玩耍的喏！明明很想像希雅姊姊那样！很想像希雅姊姊那样！』在说着──」
「对不起啊！犯人就是我的说！」
在托利安纳的船头的甲板上希雅土下座了。屁股上面的兔尾在风啪答啪答地飘动着。
阿一在叹气後，轻轻地在摸着希雅的头的同时说话了。
「因此，在有同乘者的情况下是不会让希雅你握住手把的，就在你进行飙车时在南云家紧急家族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事项」
「在，在我变成风的时候做了那样的决定⋯⋯」
希雅显露出一脸无法形容的表情同时，这次就老老实实地在位子上做上来了。终於是接受下来了，使阿一也耸了耸肩膀让意识回到操控上。
享受了，一段时间的风和水的声音後，意外地希雅就「咦？」地一声歪起头来了。
「既然知道，为什麽没有阻止呢？」
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经过，不过，透过阿一的口气，对於希雅的兜风兴趣感觉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那麽出面阻止就好了，为什麽，不但什麽都没说还做好对媒体的对策了呢⋯⋯
这麽说起来，刚才也同样虽然被说「和自己一起乘坐的话就不会让你来驾驶」，但却没说要阻止平时的飙车兜风。
针对这样的疑问阿一的回答是，
「你很喜欢吧？骑着摩托车在奔驰」
「⋯⋯」
总之，就是这麽一回事。
因为是希雅喜欢的事所以才没有去阻止。倒不如说，是全力要让希雅去享受。
就连对休钛弗施以认知阻碍的机能也是那种理由之一，希雅的反射神精和操控技术，如果有优秀的操控性能对休钛弗直接以魔力连动来操控的话就算有个万一也不会发生事故吧，不过，涉及到间接事故方面也有设有二三道的安全装置。对於媒体的应对也当然是有的。（注：ドライビングテクニック/Driving-Technic，这是指越野赛车的驾驶技术，是哪方面请用关键字去看影片比较好懂）
希雅，露出一副宛如像是吃到格外甜美好吃的水果般的表情。
然後，就这麽静静地站起来，一句话不说就往阿一的背抱过去了。从後面伸出手去环抱，将下颚放在阿一的肩上，接着就以脸颊蹭起阿一的侧脸。
「喂喂，我可在开船啊」
「用魔力操作就能直接掌舵了不是吗～」
声音与表情同样都变的很甜腻了。阿一微微地笑了，就转过头去蹭了蹭希雅的头。
二人的约会旅行⋯⋯一有空隙气氛就会变得很甘甜。
就旁人来看，不会逊於在托达斯时代的阿一＆月，如果有同班同学们在这里肯定所有人都会很有默契变成会吐出砂糖来的鱼尾狮吧。
而，就在这时，上流か有什麽庞大的物体已很凶猛的速度流过来了。从後面抱着阿一，注意到的希雅便发出「啊」地声音。
「阿一先生，有一根很大的漂流木──」
有东西哦。很危险哦。而，就在发出声音来的瞬间，
嗡！嘎咚！啪咻！咻咚！！！
「嗯？你说了什麽了吗？」
像是堵住河水一样以直击的路线在漂流过来的大树，成了笔型飞弹的牺牲品！
爆炎和水柱妆点了河流，托利安纳像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笔直在前进。虽然风能通过而雨则是以看不见的障壁来防止水会灌注近来。只不过，热浪还是抚过希雅的脸颊了。
是被突然发生的爆炸吓到了吧，鳄鱼从河里露出脸来了！仓皇地往岸边逃去！另一边的岸上则有大量的鸟先生们飞起来了！
格林机枪有了反应！
嗡！嘎咚！准～～～备！
「哇啊啊啊，鳄鱼先生危险～～～啊！」
希雅往右侧的格林机枪扑过去，强行将枪口往上方移过去。同时，从宝物库内取出铁球，单单用脚尖一踢就将左侧的格林机枪的枪口也往朝向别的方向去了。
子弹之雨往上方和後方飞出。稍微来不及使得好几发就往鳄鱼先生和鸟先生招呼过去。
鳄鱼先生遭到锁定！面对擦身而过的子弹以「不要啊啊啊，会杀死鳄鱼的啊！」能听见这种悲鸣的模样拚命在逃走。鸟先生则是依靠本能吧，以能听见像是「分散！分散！」的出色动作散开来。再加上还使出华丽的侧滚翻成功从弹道惊险地闪开来了。
希雅，紧抓着阿一肩膀说话了。
「阿一先生，请由我来替你驾驶」
「为什麽？该不会说我有什麽问题吧？」
「危险驾驶」
哎？地阿一微微地歪起头来了。露出像是听见陌生言语的表情。至少对自己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话语而深信不疑。
评量的基准不同，阿一也同样是个危险驾驶的累犯。
危险驾驶哦！南云家集合！有必要召开紧急家族会议！
之後，就在船上一边抢夺船舵一边前进而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阿一和希雅，终於是来到目的地传闻中的遗迹所在的附近沿岸了。前方就要徒歩。
「哈啊哈啊，阿一先生你这个老顽固！结果都没让我碰到过一次船舵！」
「哈啊哈啊，当然的罗。因为希雅的操控很危险啊」
彼此，都为了掌握托利安纳的船舵而展开激烈的攻防多少才会喘起气来。上岸後，看着阿一将托利安纳收进宝物库的同时，希雅就让兔耳胡乱摆动起来在大吐反驳了。
「阿一先生你才是杀伤力很高的危险驾驶吧！」
「哪有啊。撞到的话就不妙了所以才将漂流木和危险生物都排除掉，不如说我的行为是在去除危险吧」
「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就是阿一先生了有这种自觉吗？不如说，你就说说，鸟先生哪边算是危险生物了」
「⋯⋯对鸟，老实说我不觉得我是在做壊事。格林机枪的动态感测器有先做过改良了」
才没有。在没有魔物存在的地球河川里，格林机枪──不如说被装上具有感测器的这种机能的小船本身才是最危险的。
「⋯⋯那就是，自动攻击是吧。至少请弄成手动的啊」
「将鸟类都排除在外，是吗？真没礼貌」
整个浪漫感上身的阿一是谁都阻止不了的。如果没有月的亲亲，或是希雅的背桥摔的话。
希雅叹了一口气後，便「这件事就先搁置在一旁。回去後就来开家族会议的说」在嘀咕，总之，就是要先放过阿一那令人困扰的嗜好。还有自己也会被放过一马。
二人重新打起精神，踏进郁郁葱葱茂密的密林里面了。
前进在没有道路的路上。用大型的柴刀啪沙啪沙地将枝叶砍下来。应该要前进的方向，就交给在村子里所得到带有记号的地图以及方位磁石来决定。不去使用罗针盘或卫星照片。
在很不方便之下，虽然适用非常费事的方法，不过，打头阵不停在挥舞柴刀的希雅好像非常快乐的样子。兔耳蹦蹦跳跳在避开飞过来的树枝确实很有韵律感。
心想很喜欢奔驰在都市中，也很喜欢前进在没有路的森林里。结果，希雅非常能去享受，事实上，是相当快乐吧。毕竟她是天真烂漫的兔子。
「相当不错耶。离河流很近，气息上都是以生物居多，能吃的植物也很丰富」
面对像是来找房子，在确认四周的地理环境的口气，使阿一不禁笑出来了。的确，是来找新据点是不会错的，但⋯⋯对於想要杂货店要在附近，也要有便利商店～的搬家条件来说其实是很野生的。
「就连人类频繁往来过也同样，现在这时候都看不到了。就如村里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平时任谁都不会靠近的地方吧。对卡姆他们来说是很不错的」
「即使看地图，要来这里不要用船渡河，就必须要绕相当远的路才可以呢」
话才说到一半，希雅整个人就在蹦蹦跳跳了。阿一感到疑惑而往脚下一看，那里有着一朵朵的小花在绽放着。姑且，阿一也不会去踩到似的避开来了。
「阿一先生。方向，对吧？」
「嗯？啊啊，没问题。就这麽笔直前进吧」
「了解的说」
忽然挥动柴刀的动作就停了下来。然後，稍微错开位置将树枝砍下来。希雅在往前进。仔细看，在最初砍下来的树枝上挂有蜘蛛网，大大一只的蜘蛛就悄悄地贴附在上面。姑且，阿一连蜘蛛网也没有弄壊似的在前进。
「哎呀，好危险啊」
「？」
希雅挥下柴刀。只是，一目了然不是为了要砍掉。向着柴刀的刀腹看过去，由下往上慢慢地捞起来，就有一条抬起蛇颈来的蛇就盘踞在柴刀上缓缓地就被往森林的深处丢过去了。
「郝里亚啊」（注：这是NETA 放烟火会喊「玉屋」的梗）
「你在说什麽？」
没事，没什麽，阿一苦笑的同时摇摇头了。
会小心虫子先生的卡姆他们。非常喜欢花小姐的哈鲁少年。
全部，都是遥远的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的他们，在蛇抬起蛇颈的时间点就会俐落地将牠给杀了吧。还会浮现出冰冷的眼神，和挂在嘴角上的冷笑。
只有希雅，现在还拥有已成为幻想的『温柔森林兔子』的碎片。在别的意义上，可说是稀有的兔子吧。
虽然做出这种事情来的是阿一自己，不过，那个事实就先放着不管，阿一就在注视着一边在担心森林里的动植物一边在往前进的希雅的背影。
二人就这样一步步往密林的深处在前进，在走了近二个小时，差不多该能看见遗迹也不奇怪却连半个影子都没有发现到的时间点，终於使阿一吐露出泄气话了。
「呐，希雅。罗针盘⋯⋯」
「不行」
「就稍微⋯⋯」
「真是的。阿一先生你这个现代小孩！被方便的道具给荼毒了！只是稍微碰到一点困难，不要就想逃回安逸的道路！」
「希雅妈妈，拜托你啦。我已经很累了耶，在精神上的」
「谁是妈妈啊。肯定快到了再稍微撑一下吧。直到最後都不要放弃加油」
希雅的措辞很有妈妈的味道虽然才使阿一会试着去开微笑，但希雅妈妈似乎是一个直到最後都会很努力的孩子的夥伴。
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天黑了，只是稍微试着去提一下的阿一就露出了苦笑。如同在显示投降一样举起了双手。
「嗯～，但是确实，好像没有必要要特定在今天之内找到地点吧。⋯⋯好，就稍微从上面去看一下四周吧」
是要爬上树去，从密林的上方去找寻遗迹的位置吧。
在阿一的注视下，希雅⋯⋯往膝盖注入力气了。下个瞬间，与咚这个冲击音同时希雅整个人就消失了。不，正确来说就用所看见的那样很有气势地跳起来了。
「真像是骇◯任务中的主角啊。虽然只是在物理上」（注：マト◯ックス是电影Matrix骇客任务）
用能将地面打出波纹来的力道使力一踩往上空跳去。虽然某部电影里的救世主大人会就这麽飞向远方，但希雅在来到密林的上空後就这麽返回了。
轻轻地，絶对不会让人感受到重量落地下来。恐怕，是用重力魔法来减轻体重的吧。
确实，完全不使用便利道具而靠自己的力量的探索方法。但无法释怀。
「嗯～。看不到比较特别的建筑物呢。会不会是迷路了呢？」
「如果地图上的位置真的有遗迹的话方位应该没有搞错才对。和树海不同不会使方向感错乱，方位磁石也很正常在运作」
「既然如此，就是距离上的问题了呢。连村民先生也是，『好像，就在这附近』，给人有点暧昧的感觉」
希雅姆姆姆在呻吟着。二人姑且，就这麽一直往前走。只是，希雅很频繁地会用特大号的跳跃跳向密林的上空，采取从上方去确认四周的方法。
在密林里，兔子一蹦一跳在跳着⋯⋯⋯
只不过，是三十米级别的连续跳跃。
明明都封印便利的道具了，阿一还是有一种怎样都无法释然的感觉。
话虽如此，那个方法好像很有效。十五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希雅就「啊─！」地发出声音了。
「找到了！阿一先生，我发现到了哦！」
「噢～，终於啊。蹦蹦跳跳很有价值了啊」
希雅这麽说，肯定是从正上方在树木枝叶的妨碍下才看不到的吧，不过，从斜向四十五度角去看的话，正好能从枝叶的间隙之间看见建筑物。也就是说，是连卫星照片都很难去发现的样子。
二个人，就在多少会让人感受到雀跃的情绪下往遗迹迈进了。
随着越来越接近遗迹树木就变得越来越粗，草木的密度也提高了起来。彷佛，就像自然在拒絶侵入一样。
那样的草木，希雅以柴刀劈开来，不是用剑压而是用柴刀的重压形成的冲击波一边吹飞开来一边往前进，然後它就终於现出身影了。
「噢噢。确实，是让人很有歳月感的遗迹啊」
「因为草木密集的关系，只有这附近有点昏暗，正好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呢。村民先生们会感到恐怖也可以理解了」
在昏暗的密林深处，静静伫立着一座石造的遗迹。虽然不知道（石头）是从哪里，是怎样运来的，但却能比人类还要大的大的石头堆砌出来。断面非常俐落，给人一种石材与石材恰到好处的印象。
话虽如此，石头的间隙之间长出了杂草或是树木的根，或是建筑物本身布满了藤蔓，石材本身也看的出来有龟裂和风化。
很清楚是成长起来的树木钻破了建筑物，石头在受到影响下日积月累形成的。
构造本身极为简单。是乡下稍微大一点房子。没有二楼，是平房。两侧很长，有着散布开来类似窗子的四角型的洞穴。左侧有类似出入口的地方。没有门。突然间，彷佛就像在引诱一样的黑暗就蔓延开来。
阿一和希雅彼此让视线重合在一起後，相互一个点头後就往里面踏足了。
⋯⋯十五分钟後。
「感觉什麽都没有啊！」
「请把雀跃的感觉还给我的说！」
在遗迹内，阿一和希雅的吐槽回荡开来了。
实际上，遗迹内有着什麽的氛围就快没有了才会去吐槽的，然而里面真的什麽都没有。
「那麽，已经都做过调查了，会有什麽被拿走是理所当然的吧。就稍微再，这样⋯⋯可以吧？」
「你想说的我都明白。是想像以前的人的生活，『嗯？这是在表示什麽？』能让头脑烦恼起来的壁画、雕刻，要做的就是这种吧！」
「没错没错，就是要做这种事情啊！」
一拍。
「真是的，意外的期待落空了」
「真是够了，意外的期待落空了的说」
阿一和希雅连声同气，垂下肩膀了。
肯定，遗迹如果有自我意识的话无疑就会「不，管你们怎麽说。话说回来，你们是想怎样啊」反驳了。
嘛，这里是地球，原本就不是托达斯那种充满不可思议和谜团的秘境，使二人很快地就从遗迹内出来了。
「离太阳下山，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吧？怎麽办希雅。至少有建筑物，我想今天就在这里过夜就好」
「说的也是呢。但是有一个小时的话，要不要来探索一下四周？原本，遗迹就是替代成驱人的结界，探索这座遗迹的深处就是目的，就稍微去看一下吧？」
「唉，如果要去探索周边的话，今後在去做也可以吧⋯⋯」
面对行动派的希雅使阿一浮现出苦笑。然後，就来到很有活地要踏进遗迹更深处的密林去的希雅的身後了。
不久天色就暗了下来，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探索过後，阿一和希雅就快马加鞭返回遗迹了。
突然，希雅的兔耳就一颤一颤地有了反应。
「咦？」
「怎麽了，希雅」
「嗯～这个嘛。有人。在遗迹那里」
「这种时间吗？会是当地人前来试胆的吗？」
如果没有光亮咫尺的前方就会是一片黑暗。连月光都照射不进来的密林深处。作为能够接受的状况，就只能这麽想了。
但是，那样的阿一的预想马上就被否定了。
「不，我认为不是喔。是相当吵杂的东西」
「是很多人吗？有多少？」
「不是很清楚，⋯⋯三十？不，有四十以上」
「好多啊！真的假的！」
到底就连阿一都惊讶到睁大起眼睛了。
「要怎麽办？阿一先生」
「不管怎麽说，在这里是不会知道情况的。而且，在这种时间会有那麽多人会到访什麽都没有遗迹也很感兴趣。就接近到那些人不会发现到的地方，去确认一下他们要做什麽」
希雅同意阿一的提议，於是二人就消除掉气息往遗迹接近过去了。
越是靠近，阿一也越是能感受到众多的气息。并且，在来到距离遗迹还有几十米的时间点时，遗迹的四周被点亮橙向是白昼一样从枝叶的间隙就能知道了。
互看过彼此的阿一和希雅，就这麽无声无息环视着整座遗迹後就跳上一根很粗的树枝上了。
「喂喂，真的假的？是打哪来的调查对啊？」
「现在这时候吗？已经都调查完毕了吧？」
在俯瞰下去的前方，位於遗迹的前方有张开几个大型的帐篷，许多大型的探照灯在照射四周，并且到处都还设置了用途不明的器材。
「详细情况虽然还不知道，不过，不论哪一种品质都很好。很明显不是这附近的东西」
「外国人⋯⋯大概，是美国人吧。人数相当多哦。美国人有二十人左右，当地人⋯⋯大概，如果建筑物内的气息也算进去就有三十人左右吧？」
「大概吧。⋯⋯喂，希雅。那些器材和帐棚都有标志，你看的到吗？」
「嗯～那个，好好，看的到吧？好像是在盖子打开来的宝箱上面插着一支箭吧？」
「啊啊。那个啊，很眼熟」
恐怕，关於美国人，在器材上都附有所有权标志的公司阿一好像是知道，使得希雅「在哪里见过的呢？」在询问着。
阿一用无法形容的表情小小声「竖旗了吗，可恶啊」一边说一边说出答案了。
「在普汉克的餐厅」
「那，难道⋯⋯」
没错，阿一目击到的是，那个山寨演员的保镳在穿着上衣的时候。口袋内侧旧有着同样的标志。
果然，从一顶大得出奇的帐篷里，出来一名在使用平板电脑很眼熟的男人了。
「你看，那家伙。是威尔特纳」
「不对。是赫尔姆特先生」
是威尔弗德先生才对。
既不是絶对在某部海盗电影中的男配角，也不是天空世界的邪竜。
那位威尔弗德，在看着平板电脑想事情的停时，偶尔会向当地人做出指示。
也有看见那个『神经质』的布兰登的身影。他，向部下及被认为是美国人的研究员的人们发出指示了。
从帐篷和遗迹离了段距离的四周也有着强壮的男人们，枪就拿在看不到的位子上让锐利的视线往四周的密林在巡视着。
「那些家伙的目的地就是这里啊」
「果然是竖旗了呢。不愧是阿一先生」
「罗嗦。即便如此，去调查那座什麽都没有的遗迹，那些人，到底要──」
要说出，是要做什麽这句话来的阿一，在说到一半就停下来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从遗迹的深处回荡出声音来了，还是如同临终前的哀号的惨叫声。
忽然现场就吵闹起来。
一名当地人就从遗迹深处冲出来。
他一边发出悲鸣一边在打滚，不久就动也不动了。摀住脸的手，在失去力气下无力地就往地面落去。
断气了的男人的脸，看的出来很凄惨地溶化掉了。


◎希亚编　地下迷宫
「哎呀，是真实版的法柜◯兵吧」（注：リアルインデ◯是リアルインディ・ジョーンズ，指的是法柜奇兵这部电影的标题）
「或者，要说是神◯传奇呢，还是古◯奇兵啊」
（注：ハム◯プトラ是ハムナプトラ，失落的砂漠之都。出自神鬼传奇）
（注：ト◯ームレイダー是トゥームレイダー/Tomb Raider，古墓奇兵）
在视线的前方，给人有一种死得很凄惨的感想。对曾在异世界有体验过过真实冒険经验的人来说，因为见过死状更加凄惨的所以要说无奈说不定就很无奈吧。
「即便如此，那座遗迹里应该没有什麽才对吧⋯⋯」
一边看着眼下，聚集在整张脸都融化已经死掉的男人的四周使怒吼声在飞来飞去的人们的同时，阿一感到讶异地嘀咕起来了。
「会不会是看漏了呢？」
「看到刚才的那家伙就已经确定了吧」
沙沙声，万事屋的阿剌克涅小姐们现身了。其中一只动起脚来，像是在说「臭小子们！工作时间到了啦！」一样在替其他的阿剌克涅带路。
将蜘蛛丝攀附在树枝树往地面而去的身影，看起来就如同是特殊部队在垂降一样。
阿一就在露出「果然是有自我意识吧？但是果然很恐怖不想去问！」般的表情在眺望着那种景象的希雅的旁边，拿出智慧型手机了。
是在现代技术中，镶上异世界制的水晶萤幕的并装手机。基本上阿一他们的手机全部都是并装制的，即便是在异世界也能进行连络，或是显示状态表，或是能够发射出针状粗细的超小型太阳光集束雷射，总而言之就是具有很多的功能。
现在就是要启动它的功能之一，与阿剌克涅共享视界。顺便一提，要和希雅一起观看萤幕会稍微小了一点，所以就启动以地球的立体影像技术和异世界的魔法（空间魔法等）、远透石等特殊矿石制作出立体影像的机能（空中显示器）
在阿一和希雅眼前的空中，产生出一面从手机投影出来阿剌克涅队长的立体视野。主要影像的一角还并排着纵列一排的小型影像。那是其他阿剌克涅们的视角。
「很好，视野的连接没问题。艾亚丝到芬芙就前往遗迹。榭克丝到诺因就去四周的帐篷里面」（注：人物名，是德语１、５、６、９的意思。违和感底下故事会解释）
面对在向阿剌克涅做出指示的阿一，希雅转动起脖子的同时注入「很～好，要吐槽了喔～」的气势了。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阿剌克涅小姐们不是阿一先生在操作的对吧！为什麽对命令会以『收到！』的感觉在敬礼并且照办呢！它们果然是有自我对吧！？是这样没错对吧！？」
阿一，显露出这只兔子在说什麽啊的微妙表情。希雅感到不爽了。
「别讲得那麽恐怖啊，希雅。不是都有缪的格雷姆战队了。它们是没有自我的吧？　只是透过语音来做出一定程度的行动的程序罢了。虽然是格雷姆，但是也能搭载了地球的机器人技术吧？」（注：缪的格雷姆战队是大罪战队，在主线最後一章人类的挣扎後篇，和後日谈１-魔王的女儿系列有出现）
「⋯⋯那怎麽会敬礼？」
「喔。因为阿剌克涅很多时候都运用在要求隐密性的时候啊。是有加入参考了特殊部队的行动模式，不过，至少会做出敬礼的动作也很不错的吧？」
那样的话，就不奇怪了⋯⋯是吧？让希雅的兔耳整个僵硬了起来。
快速地扫过显示萤幕时，阿剌克涅们很灵活地举起二只脚，做出「真拿你没办法」这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反映就映入眼帘了。
「技术真是细腻呢。那个也是设置好的行动模式吗？」
「嗯？你说哪个？」
阿一将视线从希雅身上移回到萤幕去了。阿剌克涅为了去完成工作而已经再次行动起来了。
「哎呀，刚才像是在说『真拿你没办法』在耸了耸肩膀的动作啊」
「就说别这样了，希雅。你是想让我害怕吗？明明没有做出指示，哪可能做出那种动作的啊？」
「⋯⋯」
希雅很明显整个人都愣住了。兔耳心神不宁地倒竖起来。虽然希雅「该害怕的人是我吧！果然，那群阿剌克涅，是被什麽附身了吧！」想要这麽诉说，但很怕会打草惊蛇。
所以，「下次，就像找缪酱讨论一下好了」地，在心里发誓的同时，希雅便对另一件事吐槽了。
「咳哼。那麽另外一点。有替阿剌克涅小姐它们取名字吗？」
「有啊。每个个体都有名字会很方便对吧？」
「都是非常耳熟的名字」
掠过脑海的白金的使徒小姐们。她们是遭到希雅很努力揍死的人们。
阿一贼笑起来，
「名字不错对吧？」
这麽说出来了。相当有讽刺感。将下属的格雷姆取名为过去展开过死斗的对手之名⋯⋯
「有听过托达斯的人们很坦然地就『施以惩罚！』在呐喊起来⋯⋯」
「使徒的名字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好吗。话说，希雅，看看日本的创作业界吧。神或恶魔，已经都擅自都拿来用了不是吗。工口游戏也不会错过的吧。某大天使小姐，过去曾有多麽残酷的遭遇呢⋯⋯」
「在女朋友的面前就不要提起工口游戏了好吗！？还有我认为日本人的业障太深重了！」
「这点不能否认啊。最近什麽都可以拟人化，今後创作者的心也会更加去使用的吧。但是，我打从心里很敬佩业界的人们」
面对露出毅然的表情在那麽说的阿一，在说出「这个人没救了，应该说是日本啊。已经都无药可救了」的时候希雅抱住兔耳了。很想见见亲人的脸。作为漫画家和游戏公司社长这种业界人士。但是父亲正专心在制作新作品的工口游戏中！
在聊着那种无聊话题的期间，被赋予神之使徒之名的阿剌克涅们都顺利地成功侵入到各自的目的地了。
阿一在主画面上将入侵到最近一顶帐篷的六号的视野，用手指拖移添加到空中萤幕的正中央来。能用以触控的方式直接在画面上操作。
榭克丝沿着帐篷的骨架攀附在天棚上，已经能俯瞰整体了。
「这是⋯⋯该怎麽─说，好兴奋啊」
「就是啊！已经都期待不已了呢！」
在空中萤幕上映入的是，被透明窗廉覆盖住的个人房，以及穿着防护服类似研究员的人们。怎麽看都像是无菌室，或是隔离室。
面对作为遗迹调查很不相符的那些东西，使二人都因为好奇心而让眼睛在闪闪发光了。
就连入侵到其他帐篷内的季特她们的影像也同样，不只有挖掘机具，更还有许多某种测定仪和检测仪的东西映入进来。
一只阿剌克涅绕道威尔弗德的背後去了。
威尔弗德，在调查融化掉的男人的样子，就发出某种新的指示，是去说服在害怕的当地人要让他们回去工作的缘故吧，以有点疲惫的模样「无奈」地在耸着肩膀。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好像也会做出演技般的动作。
没有被那样的威尔弗德发现，而攀附在他的肩膀上的阿剌克涅⋯⋯
「阿一先生。这只阿剌克涅小姐，在模仿鲁夫先生的动作，用脚在指着哦。啊，这次是将二只脚放在嘴边做出吓了一跳的动作。都能听见『有看见刚才的反应了？哎～～唷！噗～嘻嘻』这样的心声了」
「咦，奇怪了啊。这家伙⋯⋯诺因，又是你啊。不知道为什麽，艾雅丝和诺因常会有Bug。是什麽原因啊。你看，诺因！好好工作！不要做奇怪的动作！好，动作确认！右边举起来！左边举起来！不是右放下来、左边也放下！啊，喂！是右边不是要你放下！和左边一起放下来是怎样！是声音的辨识不够清晰吗？」
「⋯⋯话说，诺因和艾雅丝都浮现在脑海里来了。看见会遵从阿一先生的命令，在玩举棋游戏的景象真的很超现实」
神之使徒，面无表情将手举起来或放下来。有时还稍微会出错而慌乱起来。
确实，是非常超现实的景象。
顺便一提，希雅将威尔弗德叫成鲁夫，到最後二人都没有回想起正确的名字，根据记忆补正的结果，觉得鲁夫这个名字比较响亮！就这样决定出名字的叫法。自称商业人士的威尔弗德先生，说不定不久就会以海贼王为目标了。
「诺因就算了。艾雅丝如何？」
往本命的艾雅丝的视野切换过去。正巧，来到许多工作人员聚集起来的地方。攀附在天花板的一角进行俯瞰。
「要挖洞啊。那就相当确定了」
「好像。地底下有什麽吧。兹瓦特。直直过去」
透过艾雅丝的俯瞰视角，就这麽对兹瓦特做出指示让它播放从洞穴的正上方看过去的影像。当「啊啊，我用１０顿铁鎚＋钻头来钻杀人呢」时，使希雅显露出感概万千的表情。（注：这是刚巴斯达的梗）
「这家伙⋯⋯看来，好像有通往地下的路啊」
「路⋯⋯是吗？看起来就像是四角形的井吧？」
「不，看仔细一点。你看，这里」
这麽说的同时，阿一一边放大影像一边用手指着。
影像中，映入着一口九名大男人并排在一起都足以通过的四角形洞穴。四角形洞穴的四个角都被石头固定住，垂直向下延伸出去。
的确，希雅说的没错，乍看之下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一口『井』会比较合适。
但是，仔细看阿一手指过去的前方，从墙壁上有种梯子的东西规律地凸出来，并且，有突出一根像是筒状的物体在冒出什麽白烟来。
「看看那个筒子的四周就会明白了。刚才整张脸都溶掉的男人。或许，就是从那座梯子下去的途中，被从那根筒子里面喷出来的硫酸或什麽给喷到了吧。如果是一口井，不觉得太吵了吗？」
「确实，可能有生活用的水在里面吧」
总之，指的就是垂直向下的通道。
而且是以『秘密』作为前提。在那垂直通道的四周，用重型机具破壊石造的地板，将下面的土挖起来後肯定才会在四周散乱着残骸的吧。
再者，就连现在都可以知道的就是在垂直通道五米左右的下方在进行挖掘的当地人的身影，以及完全被土方和石头给埋住了。
「与地板的石头不同，有相当多沾满泥土的石头。那些也都是被加工到一定程度的东西」
「也就是说⋯⋯」
「有埋藏着不是自然的东西。在有意图的情况下，舖上了好几层的泥土和加工的石块来堵起来的这件事」
阿一说出「这下子终於变成印地◯纳先生了啊！」後，使希雅「不不不，肯定，怎麽看都是盗◯者小姐吧！啊，但是，神◯传奇中有古代的木乃伊！话说线都不会消失啊！」在说着时，情绪都高涨起来了。
「好了，你打算怎麽做呢希雅小姐」
「当然，就决定是要去找出沉眠在地下的秘密了喔，阿一先生」
呼呼呼地发出奇怪的笑声来的同时阿一和希雅彼此在两相对望。面对旅程中所遇上的古代秘密会使内心感到雀跃是没办法的事。
「压制住那些人，问出究竟有着什麽样的情报事最省事的方法⋯⋯」
「我，是不看攻略本去进行攻略派的」
「冒険姑且应该就是要这样吧。我的链成魔法在闪耀了。就采取和那些家伙不同的路线潜入到地底下，让我先拜见一下古代的秘密吧」
企业提供资金的挖掘队伍。有着特殊用途机材・设备。明白说，这不是单纯的学术调查。那里，应该一定会有与投资相符的利益。所谓宝藏这种利益。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就来做那个吧。像怪盗那样，留下字条吧！」
「好耶！『宝藏我先拿走了──」
「──Ｂｙ魔王和兔子』呢！」
魔王大人和森林的Bug兔小姐Ya～Ｅ地让拳头相互碰触来使干劲沸腾起来。
二人消除掉气息从树上跳下来後，在武装起来的护卫男性们完全没有发现的情况下折返回到密林的深处去了。
希雅的兔耳「快一点！快一点！」地兴奋不已的同时往旁边一看，阿一露出小小的微笑在发动链成魔法。
在鲜红色的电弧明亮地进出来时後，便挖开一口到二个人并排进入都没问题的大洞穴。连那个都是阶梯状。并且，还很慎重以防泥土会崩塌下来似的，四周有用金属板去补强了。
就这样，一边往通往地下的阶梯走去一边以链成前进，直到完全看不见二人的身影都还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总之，因为深处大约八米左右，就试着从正侧面与那条垂直通道做连接吧」
一边在确认方位的同时，大约往下挖掘前进来到深度三米左右的地方，阿一就链成起横向的洞穴。地面虽然维持原样，不过，在对墙壁和天花板链成出金属板的同时，便依序在墙壁上设置起萤光灯。
当然，阿一是有『夜视』能力，希雅也因为是兽人所以夜视能力就相当好。加上，拥有一对即使是在全黑的环境下还能透过脚步声的回音来掌握初一定程度的立体空间感的优秀兔耳，就算没有灯光也不会感到很困扰。
话虽如此，光是在全黑的环境下就会相当使人感到消沉。实际上，地下通道有绿色的灯光照射多少会使心情感到舒服一点。
像是显露出那样的情绪一样，在绿色的萤光灯的照耀下的通道，就与【奥尔库司迷宫】很相似，使二人互看对方的同时都笑出来了。
在手机上有显示出留在地面上的艾亚丝的位置，所以方位肯定是正确的，不久就接触到地下通路的石墙了。因为传来微妙的震动，肯定就是上方正在作业中的垂直通道了。
没想到，他们，明明都要战战兢兢地去面对随时都会有溶解液会喷出来的陷阱同时还要拚命地往下面挖掘，不可能想像得到底下会有人的吧。
「就这样沿着垂直通到的石墙就能到下面去了」
「到底会有多深呢」
沿着石墙垂直造出螺旋状的阶段。
往地下深处挖掘前进时，途中，到处都有被设置像是机关一样的石墙。不只有溶解液，还会飞来短箭，或是冒出枪来的机关，更有着会发射出旋转刀刃的装置⋯⋯
增加当地住民的牺牲者感觉很可怜所以就先适当地破壊掉了。多麽具有日本人所拥有的同理心，使阿一在心里自我吹嘘了起来。
恐怕，石墙的其他表面都有陷阱，如果真的顾虑当地人的话就可以全部先破壊掉吧，但是⋯⋯阿一先生忽视掉了这部分。
不久，感觉往下挖了很深，正开始觉得垂直通道怎麽还没到尽头的时候，终於来到脚下有石板的地方了。
「⋯⋯好深啊」
「体感大约是四十米左右」
「与艾亚丝之间的距离来做测量⋯⋯约四十三米。扣除掉天花板的高度後，的确大约是四十米啊」
用手机量测距离的同时，阿一链成起脚下的石板。打开来的洞穴下方就像打开来的嘴巴一样一片黑暗延伸开来。还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味道直扑鼻腔而来。
『夜视』能确认到的范围很有限，看不见特别奇怪的东西。看了看希雅，就连兔耳也没有什麽反应。
为了慎重起见，就试着将萤光灯丢下去。落下三米左右就发出卡啦的声音在滚动着，在有照明的范围内什麽都没有。只看得见石板。什麽反应也都没有。
阿一和希雅相互点了点头就往地下空间跳了下去。
然後⋯⋯
有声音就从希雅的脚下发出来了。
卡叩一声。
微妙到很令人感到怀念的不祥之声。
面对微微沉下去的石板，希雅「啊啦？」一声在兔耳倾斜的瞬间，侧面墙壁上就发出枪来了！
「咿哇！？」
「呜哇！？」
希雅往後一仰来闪过枪。马上在後面的阿一很罕见地发出了小小声的悲鸣并且把枪给抓住了。枪间就停在左眼的眼前。真的很千钧一发。
「希雅，你干嘛避开啊。抓住或是打掉就好了，都让我稍微吓了一跳」
「对、对不起。想起以前的事情来，反射性就避开了」
「莱森啊⋯⋯」
过去在【莱森大迷宫】中，希雅就死命地在闪避满满的诱杀装置了。好像是当时的记忆复苏过来的样子。
重新环顾四周後，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通道，往深处延伸过去。是宽度五米左右，高度大约三米很出色的建筑物。墙壁上有座金属制的门，恐怕通过垂直通到就会出现在那里吧。
原来如此。刚才的陷阱也好，这条通道也好，确实会让人有种彷佛置身在【莱森大迷宫】的感觉。
「即便如此⋯⋯真的是古代遗迹吗？如果是的话，当时的石造技术就很超乎想像了啊」
「电视上古代文明可都拥有高度技术的！好像真的是如此呢」
石块即便历经歳月而风化陷阱依然能作动，地下通道还好好地保存下来没有崩塌。而且深度达到四十米。确实，就跟电视上的特别节目一样散发出『拥有高度技术的古代文明』的感觉。
「那麽，要往哪条到前进呢？」
「这个嘛⋯⋯⋯希雅，试看看使用『假定未来』会如何？因为你是占术师（笑）。有能够昭示未来的功用不是吗」
「请不要在人家的天职後面加上（笑）喔」
「因为，你的天职怎麽看都是『武闘家』吧？那会是『阿修罗』或是『武神』⋯⋯还是『狂战士』呢？至少，在森林的深处静静生活，才有能够注视未来比较像占卜师大人的感觉不是吗」
如果不说话的话，外表就会『很相似』。淡青白色的头发，美丽的容貌。穿上巫女服在森林深处的神殿里静静地生活，看上去就会是个能洞悉万物的占卜师大人了吧。
即使不是，还能抢先几秒洞悉对手的动作而上演一出先发制人的殴杀剧！能够察觉各种致命的奇袭使突然的袭击化为乌有的超战士！能够活用这种战斗能力的人没办法说他就是『森林的占卜师大人』
希雅移开视线。因为本来，能从『如果选择这个选项？』的假设前提去预测未来的『假设未来』就几乎没有去使用所以才没有多做回应。姑且，还是有反驳的打算的。
「但是但是，我，很擅长占卜。准确度很高，很受女孩子的欢迎。特别是同班同学的女孩子们，经常来找我商量对吧？」
「问题试，明明最擅长占卜，本人似乎并没有很喜欢。兴趣是格斗技和摩托车。──占卜？即便各种种类的占卜准确率都很高，但没有特别的兴趣──对吧？」
「⋯⋯」
希雅将视线和兔耳都移开来了。而且，像是在回避这个话题一样行使起『假设未来』。要往右边的通道呢？还是，要往左边的通道？
兔耳上上下下在伸展着。
「嗯嗯，我知道了哦阿一先生！不管走哪一条都净是陷阱！」
「⋯⋯」
阿一的不快眼神扎了过来。
「但、但是没问题的！没有感受到危险！我大概，能从正面粉碎掉的！」
阿一一句话都不说便将萤光灯取出来。然後，立在地面上後就用手指一推。啪答一声就往左边的通道倒下去了。
「很好，就选左边吧。灯光指向左边。很吉利」
「⋯⋯消耗庞大魔力去占卜的我好像⋯⋯」
对着很快地就往左边的通道前进过去的阿一的背影，希雅投以悲伤的眼神同时跟上去了。
从那之後过了好几个小时。
就如希雅所占卜的那样，二人遭遇到满坑满谷的陷阱了。
──无数的枪会从地面上冒出来
希雅用震脚将地面炸裂开来。
──从墙壁上喷出雾状的溶解液
希雅用拳压吹散了。
──掉落下来的天花板
希雅用直冲天际的昇竜◯粉碎了。
──设置了枪阵落穴
掉下去的同时用变成魔法『钢缠衣』，就这麽将枪阵破壊掉。
※希雅的变成魔法『钢缠衣』： 就像缇奥的『竜化』一样，是能让一部份的身体『钢化』的技能。在正编故事的最终章「希雅・郝里亚不断超越」中初次登场。（注：正确标题是兔耳少女不断在超越中）
──巨大的岩石球
二重◯限！（注：这是相乐左之助的招式「二重极限」。台版中二成什麽就不管了，反正当年翻译都乱翻）
然後，现在⋯⋯
来自通道两侧和天花板，就对着啦啦啦～啦♪　地，以轻快的步伐深入过去的希雅，喷出热量惊人的火焰了。
阿一从通道的起点开始，就露出无法言表的表情在眺望被火焰吞噬掉的希雅。那副表情全然都没有担心的神色。倒不如说，是对设置这些陷阱的地下空间制作者抱以感到同情的心情。
「没问题！运气防御！！」
到底做了什麽啊。冲击波往全方位奔驰而去，使火焰被推回去了。墙壁和天花板都出现裂痕就连火焰也停止了。
希雅，理所当然别说是烧伤就连染黑都没有。
「⋯⋯希雅。运气防御是哪招？」
「是参考某位肌肉男的Bug角色先生自创的，是用运气来防御的技能！」
阿一在想。有说跟没有一样。
或者说，是阿一使用防御技『金刚』，才学会用运气的吗？
一边往前前进的的同时，阿一露出尴尬的表情试着询问了。
「还有，参考过其他某Bug角色的技能了吗？」
「当然是有呀！还有，已经学会巨人冲击和永恒希雅狂热了！」（注：这里是NETA 魔法老师涅吉里的角色杰克・拉坎，永恒希雅狂热的在漫画中是「永恒涅吉狂热」。被称为是无限外挂的Bug角色）
「真的、假的⋯⋯」
双手高举的希雅在发光，好像从身上窜出来的吧⋯⋯而，使阿一朝希雅投以类似感到战栗的表情。同时，看见希雅就像变成了满是肌肉的壮汉在摆出最有力度的幻觉了。（注：モストマスキュラー/Most Mascular，是健美比赛的标准动作之一）
阿一，绕到心情很好在打头阵的希雅的前面之後，就用力抓住她的肩膀以极近距离说起话来了。
「不论何时，不管如何希雅就维持现在的样子就好了」
「什、什麽？你突然之间是怎麽了呢，阿一先生。好可怕眼神这麽严肃⋯⋯」
希雅，多少有点紧张了。阿一严肃成那样。是不想看见肌肉女的希雅！
「话说回来，这个地下空间，比想像中还要更宽阔啊。已经，与其说是空间不如说是迷宫了吧。成山的物理陷阱就算了，认真看来就像是莱森大迷宫了」
「没有出现幼稚的那部分，就好太多了呢～」
肯定，在垂直通道下面会有空间，以为会有宝物就沉睡在那里，倒不如说从那里才真正才要开始。垂直通道好像不过是地下迷宫的入口。
真的很在意，威尔弗德他们的目的了。
「大概有很惊人的宝物在沉睡吧」
「会不会是金银财宝呢～。如果发表出来，好像会变成风云人物呢～」
在做这种闲聊的同时，往前击溃掉从政面而来杀意满档的诱杀陷阱之山（主要是希雅）前进了一阵子。
突然间阿一就吐露出「噢？」地声音来了。
「怎麽了吗？」
「掘削作业中断了。⋯⋯就在我们沉迷在探索的这段时间里，好像多出三名牺牲者了吧。当地人相当害怕。鲁夫在说着什麽」
阿一向诺因发出收录威尔弗德的声音的指示了。
「⋯⋯看来好像要用提高报酬来留人了。顺便一提，士气好像还是很低迷，所以似乎今天要让所有人都去休息了」
「作业进展到什麽程度了呢？」
「十五米左右吧。明天，最晚会在中午到达下面来的样子」
「说起来，日期好像已经变换了。开心的时间马上就过了呢～」
就连如果是正常情况下会出现以打为单位的死者的地下迷宫，对现在的希雅来说好像仍旧是在游乐园里玩游乐设施一样。
而，就在这时，响起了咕～～～这种声音了。希雅按住自己的肚子。
「耶嘿嘿。我的肚子饿了」
「这麽说起来，我们没吃晚餐啊。我们，在搞什麽啊」
希雅害羞到脸颊都红了。阿一露出温和的笑容来的同时，就提议休息了。
「反正那些人要到达地下空间是明天中午以前吧，最快也要太阳升起来的几个小时以後。不可能追得上来。我们今天就先休息吧」
「好～。那，就赶紧来做晚餐吧～」
二人就在适当的地点紮营了。在希雅从宝物库内取出『任意系统厨房』俐落地开始做菜的旁边，阿一就将沙发床和餐桌组给拿了出来，努力营造出舒适的空间。当然，也没有忘记设置好千鸟老师。（注：千鸟老师，上面的小字是セントリーガン，是自动迎击机器人）
就这样，在希雅做好晚餐时⋯⋯
哎呀，会变得如何呢。在很杀风景又杀意高涨满是陷阱的古代地下迷宫，转变成染上了被很温暖的提灯般的照明所营造出来的絶佳空间了。（注：なん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会变得如何呢。是全能住宅改造王的经典台词）
神器型的餐桌组、最高级的沙发床、千鸟先生、以及许多会令人食指大动的炖牛肉⋯⋯
匠师的本事在发光。
开动之後，阿一就胃口大开吃起晚餐了。
「再来一份」
「真是的，有好好地咀嚼吗？炖牛肉可不是饮料喔？」
就连在说着那种事情的同时，对沉醉地津津有味在吃着自己所做的菜的模样感到很开心，使希雅的表情变得轻飘飘了。兔尾在摇晃着，兔耳也在一蹦～一跳～着。
反正，古代的人们也想像不到吧。明明是制作出『絶对会杀掉入侵者的迷宫』，却在那里会展现出有如新婚夫妻的景象。
之後，还关系很好一起在做洗碗等饭後收拾工作的二人，就在沙发床上亲密地黏在一起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
地面上已经开始在进行挖掘作业，就在已经来到只剩几米就会到达地下空间的这时候，才终於醒来贪睡的二人，赶忙就以最深处为目标前进了。
然後就在抵达的前方。
二人，首次就在那个地方发现到原本出现都不奇怪的『那个』了。
「终於到了啊。虽然一直都觉得很奇怪⋯⋯」
发现到的是一句化成白骨的遗体。也有散落着剑和类似铠甲的东西。对这种满载着致死性陷阱的迷宫来说，到处，散落着更多的遗骸都不会很奇怪。在最深处才发现遗骸则就是很奇怪情况了。
「看起来好像是在守护那扇门呢」
就如希雅说的那样，遗骸就背靠着在最深处所发现的到门上，从身上有装备来看，乍看之下就给人一种死守在门前不让人通过的印象。
总之，为了要确认门後面，阿一就避开遗骸朝着门将手伸出去了。
因为是巨大的金属制的门，即使是阿一的臂力都动也不动。虽然已经尝试过横拉的方式，但还是没有动静。
「阿一先生，这是不是洞呢？」
「嗯？　⋯⋯是，钥匙孔吗？」
「如果是的话，好像没有钥匙就无法正常进入了呢」
希雅让视线往遗骸的四周游走过去。但是，都没找到类似钥匙的东西。
「没办法。反正进入到地下空间都使出犯规技能了，事到如今更不需要去找钥匙了吧」
阿一这麽说就将手放在金属门上了。鲜红色的电弧游走起来，门就往铸块变化而去。
往强制性被打开来的门的深处，阿一和希雅深入进去了。
「又是屍体啊⋯⋯」
「不是金银财宝呢。啊，但是，那具遗骸，有抱着什麽哦」
从骨架来看是女性的遗骸吧。在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深处，倒卧着一具遗骸。没有找到金银财宝，不如说是一间很杀风景的房间。
因此，遗骸所抱着的黑色金属制的箱子就显得更加显眼了。彷佛就像是母亲紧抱着孩子一样，绻曲起来很慎重地抱着这点也很特别。
「是这个吧。这就是那些人的目的了」
「对呀。就快点，来拜见一下里面的东西吧！」
雀跃地，兴奋不已。为了回应希雅充满期待在发光的眼神，阿一轻轻地将金属箱从遗骸上拉出来了。
金属的箱子被熔接起来。好像里面放着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是，不管盖子有多坚固，上了多慎重的封印，如果那是使用矿物所制作出来的东西，对阿一来说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好，要打开罗，在阿一要行使起链成魔法──
在那之前。
「唔！？不、不可以，阿一先生！」
「！？」
希雅将阿一手上的金属箱子给拍掉了。兔耳轻灵地倒竖起来，闪耀着好奇心的眼睛染上了警戒的颜色。
「唔、喂，希雅。到底怎麽回事？」
「⋯⋯那个，很不妙哦。好久没发动过了」
因为这句话，使阿一察觉到了。同时，使警戒心提升到最大等级。
「是看见幻觉了吗？」
希雅明确地点头了。
自从神话决战以来，就没有出现能够威胁到Bug角色的希雅的存在・事象，已经是一直都没有发动过的固有魔法『未来视』的能力之一。
牵扯到关乎希雅之死的未来就会自动发动的『死之幻视』
那也就是说，那个黑色的金属箱子里面不是金银财宝⋯⋯
会发生将魔王和Bug兔给『什麽』杀了这件事。


◎希亚编　是的，我很乐意！！
希雅的固有魔法『未来视』显现出死之光景。
作为结果，魔王和Bug兔会被什麽给杀死。
兔耳也迅速地倒树起来在警戒着，希雅在瞪着从阿一的手上拍飞出去的黑色金属箱子。
阿一也同样，面对希雅那样的模样使得警戒心翻涌上来了⋯⋯
然而，在沉思一段时间後，就一步一趋往金属箱子的所在位置接近过去了。然後，顺手捡起来後，
「好，打开吧」
「为什麽啊！？」
希雅吐槽起来的同时就做出要拍打阿一的手的动作了。阿一飞快地避开了。
「阿一先生，你有听见吗？那个很不妙哦？可是放着会让我们死掉的东西喔？但是为什麽你要这麽泰然地去打开来呀！唔，难道对我们有什麽说不出口的烦恼！？请不要轻率！不可以自杀，絶对──」
「冷静点」
必杀的义肢弹额头在希雅的额头上炸裂了。像是额头遭到狙击一样，希雅往後仰了。在弯起身体的状态下「好痛啊啊啊，脑浆在摇晃了的说！？」在抱着头。
「呜，阿一先生的吐槽，为什麽会无法防御啊？现在的我，都处在警戒状态下身体能力也都提升起来了，弹额头应该不会这麽痛才对⋯⋯」
「因为那个啊，是『超浸透的弹额头』啊。为了将冲击传达至你的身体内部的浸透系的技能可如山多的哦」
「⋯⋯为什麽，是为了我？」
从後仰弯起身体的状态下慢慢地恢复到原本的姿势同时，希雅用很不快的眼神在询问。
阿一用微妙的表情来作回应。
「因为你，已经到了即便是遭到普通子弹的直击也会在发出『砰』的声音下平然地将子弹弹开的魔鬼终◯者兔不是吗。电磁炮就很危险，到底真的很打中会很不妙吧。那麽，就必须要能以打击，造成如同普通子弹的效果的技能吧？」
正如阿一说的那样，在『钢缠衣』状态下的希雅，肉身就能弹开普通子弹了。姑且不论电磁加速，训练时子弹会发出乓的声音被弹开来，到底就连阿一，都会「这家伙已经不是生物了吧」对着希雅显露出一脸复杂的表情。
话虽如此，阿一也是男人。在被女朋友封住王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会去选择什麽都不去做的选项的。因此，要给予面对『这只兔子，真的就连刃器或子弹都没有效果』这种状态下的希雅有效打击，就要对身体施加内部浸透系的技能了。（注：浸透系，就是发劲这一类的武术）
「阿、阿一先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我开发出更强的技能了呢」
「不只义肢就连肉身都可以了，虽然会感觉很痛但不会造成伤害的特殊达姆弹──取名为『搞笑・子弹』都开发出来了」
「超无聊的高超技术力」
希雅，哼，才不会！地，导回走题掉的话题上了。
「特别是如果不是将视线痛苦的现实中移开来的话，究竟自己为什麽会深陷死亡呢？」
针对希雅的问题阿一很简单地做出回应了。
「不，根本就不会死」
「诶，不对，但是⋯⋯」
确实，宣告希雅会死的未来视是发动了。面对为什麽能确定不会死的阿一，希雅藏不住自己感受到的困惑。
对那样的希雅，阿一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出真意了。
「那个啊，你仔细想一下吧。你的那个，说到底只是显现出『会死亡的可能性』，如果真的走在那条路上才絶对会死的不是吗」
「唔～嗯？」
「举例来说⋯⋯你回想一下在乌尔镇，去救爱子那时候的事情吧。你应该是在被魔人族的魔法贯穿过爱子的情况下遭到攻击才看见死亡的影像才对」
「这麽说是没错。因为偶然就站在射线上。但是但是，实际上，就是回避了那样的未来才得救的吧？」
「你在说什麽。即便不回避也不会死吧。从位置上来看，即使心脏被贯穿，我手上还有神水对吧？」
「啊⋯⋯」
希雅，终於察觉阿一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没错，希雅的『死之幻视』，是关於死亡所发生的事，并无法去判断包含那之後的『应对』是否真的会死。说到底，只是将死亡直截了当显现出来而已。
当时，希雅遭到魔法直击，肯定是会造成致命伤吧。确实，之後，如果『什麽都没有做』的话，即便拥有相当强靱的肉体和生命力的希雅也应该都会死才对。
但是，如果阿一让她喝下神水，理所当然就能得救了。
也就是说，『死之幻视』，除了能直接显示出『事前能回避』的死亡以外，『靠之後的应对来回避』也是做得到的。
「的确，这个金属箱子的里面，如果是在老实地被杀的情况下是杀得了我们的吧。但是，理所当然，在有去应对的情况下，嘛，是不可能会死的吧」
「呜～，原来如此。也还有回复系的药品呢」
「理所当然，『某物』具有会使对毒拥有抗性的我，和身体能力如Bug的你暴露在危险等级下。也是有应对的方法不管用这种可能性存在，但⋯⋯」
姑且说到这里就没有往下说的阿一，将手机拿在手上，
「就算死了，复活过来不就好了」
「啊，是的。是这样没错呢」
用就像如果没有面包～轻浮的语气在说的那个就是──死者复活。
其实，手机的功能之一，就是具有能够存取拥有者的生体资讯的机能，以及在进入异常危险的地域的情况下，自动开启小型虫洞的机能。
会从虫洞飞出来的，是连动位在大气层外卫星型的再生魔法照射神器──贝尔・亚加鲁达之光。
今天贝尔・亚加鲁达也正在魔王的头顶闪耀着。所以就算死了也没关系喔！会复活的！
「因此，姑且，就连结界也展开，试着很快地打开来吧？」
「呜、呜～。这、这样啊。虽然知道没问题⋯⋯」
明明总是很有干劲地总会有办法的Bug兔，现在却是相当含糊不清。兔耳在一蹦一跳着。「但是啊，阿一先生干嘛要找罪受啊～，不打开也可以不是嘛～」，兔耳非常有力地在雄辩着。
老实说，阿一正处在即使被告知做自杀行为，但最终用再生魔法之光都全然没问题不用担心，好奇心胜过一切的状态下了。
反过来说，也有只是因为很好奇才特意要去冒着危险。
（伤脑筋啊⋯⋯虽然是没有打算显露出这种表情来的⋯⋯⋯有点做过头了啊）
并没有要让希雅担心而硬干到底。再怎麽说，也可以说是待在地球上使危机意识变得太过淡薄了。说不会有无知，太过傲慢了，面对未知而使兔耳墅着直直的希雅，阿一浮现出苦笑了。
「我知道啦，希雅。就不打开了。也没有打算特意去变成潘朵拉」
「阿一先生⋯⋯耶嘿嘿，就是说呀。这样比较好」
希雅查觉到自己的心情有被注意到，而使表情放松下来在傻～笑了。就这麽抱住阿一的手，兔耳松软下来。当兔毛跑进嘴里时，使阿一显露出非常微妙的表情了。
「话又说回来，这个是什麽啊。如果那些家伙的目的就是在找这个东西的话，就不会是什麽正经事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想就这麽悄悄地将它放在某个地方，但是⋯⋯他们絶对，会来到这里的吧」
「这样一来，却得确实想个办法了吧。好，虽然没有抢先取得金银财宝，不过，就来实行那个吧」
「啊！怪盗『魔王和兔子』！」
企业在寻找的杀意高涨的宝物。没办法轻率地将这种东西交给他们，二人就只是将金属箱子带走了。
顺便，照当初的预订那样，面对穿过重重致死性的陷阱山才到来的威尔弗德他们，打算故意留下会触怒神经的讯息。
阿一，在房间深处的墙上用链成魔法刻起字来。往旁边看过去，希雅正专注地在凝视腐朽掉的遗骸。
「这麽长的时间里，都在这麽暗地底下，还一直都是一个人⋯⋯你，到底是哪里的谁，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在这里的」
总觉得脑海里闪过最挚爱的好朋友兼姊姐的金发红眼的吸血姫。
希雅，在不会说话的遗骸旁边蹲下来後，就专注地在凝视遗骸了。然後，慢慢地将手伸出去，将像是在抱着装饰品一样的遗骸抱起来了。感觉至少，是要将她埋在遗迹附近的泥土里。
卡咚
「！」
「⋯⋯希雅。你做了什麽？」
希雅的兔耳「哪有！？」地跳起来了。同时，正在刻字的阿一，就像是忘了用油去润滑的机器一样生硬地回过头在询问着。表情还盛大地在抽搐着。
「没、没有，我什麽都⋯⋯只是，将这具遗骸从地上──」
想要带走⋯⋯这种相当贴心的话语，随即，就被回荡开来的地鸣声给掩盖住了。
当阿一和希雅一起看着遗骸的所在位置时，有着遗骸的地板，就比其他地方要微微地浮了上来。
不管怎麽看，都是以重量变化来作动的机关。
明明拿走金属箱子都没有动静，怎麽会在移走遗骸时就动起来，使阿一和希雅的眼睛都一眨一眨起来。
地鸣越来越大。而且还夹杂着，开始可以听见噗噜噗噜这种水声了。
是来自，阿一刚才正在刻字的墙壁上。
阿一将视线移回到墙壁。整面墙就开始渗出水来了。同时，还劈哩劈哩地在裂出裂痕。
「不会吧」
「我的善意被背叛了！的说！」
阿一让嘴角抽动起来，希雅扔掉遗骸的那个瞬间。
轰鸣！
水就一口气从崩壊掉的墙壁用很惊人的态势喷出来了。可以将一整面墙都推过来的强大水量。那种景象宛如就像是溃堤掉的水库！
「超似曾相似的！？」
「这种情况不要跟莱森大迷宫很像就好了的说说说说」
脚底被舀起来，阿一和希雅被如同山洪暴发的惊人水势给冲走。被从房间推出去，就这麽像是返回过来的路上一样被冲到地下迷宫里面。
二人在水中被挤压着。
想办法恢复平衡的同时，就往水面探出头来。
「噗哈。希雅！你没事吧！？」
「咳哼！我没事的说！」
被冲走的同时相互在确认彼此的平安。阿一很快地就打开传送门像是打算要逃走似的让宝物库发光起来。
但是，就在要取出它之前，
「什！？快、快躲开！快逃！快点啊啊啊」
前方响起惨叫声。仔细一看是满脸抽搐着的威尔弗德他们！看来事终於挖掘完，进来到地下迷宫的样子。
面对从前方逼近过来的山洪急忙转过身在奔跑。
但是，人类奔跑的速度是不可能胜过浊流的速度。
一瞬间威尔弗德他们就被激流吞没。在水面上露出脸来的威尔弗德，就睁大着眼睛和阿一四目相对了起来。
「！？　日本人的青年！？　你为什麽会在这里！？」
「只是路过而已」
「太过诡异了吧！」
对这种事态也好，对阿一的回答也同样。
威尔弗德虽然很想追问是怎麽一回事，但理所当然不可能有那种美国时间，随即就再次被激流吞没而没入水中。
然後，连阿一这边也一样，就在取出水晶钥匙的前一刻，地板就啪卡一声打开来接着就像是垂直往下的瀑布一样被水流吞没「啊～！」地在大叫的同时就往下掉了。希雅也同样「果然～！」地一边在大叫一边被瀑布吞没了。
在地下迷宫内的人无一例外，顺着水流的导引被冲往某个地方去了。
在古代遗迹附近的地上。河岸的地方。
突然，就在离岸边很近的浅滩的河底就冒出泡泡来了。噗噜噗噜地产生出很剧烈的泡泡。
下个瞬间，就喷出一到冲向天际的水柱。吹开河底，和泥巴一起巨大的水量的往天空直冲而去。
然後，
「啊嚓啊啊啊啊啊──っ！」
「呀呼呼呼呼呼呼呼呼っ！」
冲出一对男女。在天空飞舞的二人很大声地在发出悲鸣⋯⋯虽然不知道为什麽其中一人为何会发出欢呼般的声音，姑且，二人在发出声音来的同时冲了出来，然後噗通一声！就往浅滩落下了。
接着，伴随「咿呀呀呀呀呀っ」或「神啊啊啊啊啊っ」又或是「妈妈───っ！！」的悲鸣，一群男人陆陆续续就冲出来了。
他们同样都噗通噗通地掉在河岸旁的浅滩了。
「好倒楣。果然是那个啊，得要稍微反省一下啊。很清楚不能因为在地球而就对种种事情就轻心了」
「啊哈哈，确实有点傲慢了呢～。但是但是，对我而言感觉却非常开心！而且，这次没有溺水！」
「就是说啊」
阿一站起来，一边拧乾衣服上的水一边在苦笑和情绪很兴奋在呵呵笑着的希雅。
这时候，传来夹杂着呻吟的声音了。
「唔，不能因为这样就使我的人生总是与意外相随⋯⋯唔，青年！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啊！」
威尔弗德一边哗啦哗啦地拨开水花的同时站起来了。一起被冲走有武装的男人们和布兰登他们，一共大约十五人，一边因为呛到水在摇着头也一边站起了起来。
当地人也相当多人都平安无事（？）被冲出来，发出声音站起来的同时，就用很讶异的表情在看着阿一和希雅。
好了，该怎麽回答好呢，阿一和希雅彼此互相对望起来在思考着，
「啊！你们⋯⋯那是什麽？是在哪里找到的？」
威尔弗德敏锐地眯起眼来，在凝视阿一夹在腋下抱着的黑色的金属箱子了。
「是便当盒。已经差不多该吃午饭了」
「哪会有焊接起来的便当盒啊！？回答太过随便了喔！要说谎，也要稍微想一下！」
威尔弗德先生，说不定意外地很有吐槽属性。
咳了一声，总算是冷静下来的威尔弗德，急忙展现出和蔼可亲的表情开口了。
「这样的际遇，你们是什麽人，是如何比我们还要早，就来说说吧。就到餐厅去做谈判的继续。要不要让出那个箱子？可以照期望来付钱」
花费庞大的费用和劳力来探寻的吧，企图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用钱来解决後续问题，威尔弗德或许是个非常理性的人类。
话虽如此，有看见隐藏在那双眼睛深处的东西，带有隐约感的冷彻。恐怕，这场金钱交易就是最後通告了。只有这次，没有露出像是在买小船时那种在试探的感觉。
在回应之前，希雅就询问起来。
「你知道箱子里面是什麽吗？」
「知道。你们也是吧？不然，在这种时机点上就不应该会将它拿在手上了吧」
「那麽，鲁夫先生你们，要怎麽去运用这个危险物品呢？」
「鲁夫指的是我吗？」
「鲁夫先生你要怎麽处理呢？」
「不对，那个，我的名字是威尔弗德──」
「海贼王先生要怎麽运用呢？」
「谁是吃了橡◯果实的◯胶人啊！」
威尔弗德先生。看样子对次文化也很懂的样子。话说又回来，是某部作品太有名了吗。而且，果然很有吐槽属性。
「咳哼。我是不知道，是怎样才会对问起那个的。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公司职员。是接到公司的命令才来冒険的，其结果会如何要由公司来决定」
「唔～嗯。知道内容物，还拥有武装集团⋯⋯就不会是一家正派的公司吧」
「你们没有去在意的必要吧？好了，要不要就在这里谈谈生意呢。我能完成工作，而你们可以得到庞大的对价。你们瞧，这可是双赢」
如何？希雅在看着阿一。阿一耸了耸肩膀了。光是这样希雅就明白了。
这种危险之物，交给这种奇怪的企业是看不出会有正经的未来。万一，如果藉由这个来使与自己有关的人遭受到损害的话，就不是揍自己一顿可以解决的。
钱不是必要的。完全没有要特意交出去的理由。考量到万一的情况，倒不如说不应该交出去的理由还占的更重。假设，即使考虑威尔弗德他们的企业是为了用在某种善行上面，之後就还要去调查，如果不会发生问题让渡出去也是可以的。
反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会做金钱交换的。
「顺便问一下，拒絶会怎样？」
「不建议。非常不明智。没错吧？」
威尔弗德的手一挥，男人们就架起枪来了。并且，是看见水喷起来了吧。从遗迹那边有传来相当多人正在赶过来的气息。
「原来如此，显而易见」
「不论什麽事越简单处理是最好的。因为人生，就只是相当出乎意料之外呢」
彼此相互而笑。同样地，眼睛里全然没有笑意。
一瞬之间。
刹那，就响起一发枪声了。像是稍微缓慢下来的那个，就是神速急射的证明。六发子弹就直接击中六名有武装的男人们的脚和肩膀！
会打偏，并不是顾虑到对方的性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要用冲击来将枪口岔开来。在偏移开来的前方，就是其他有武装的男人们。反射性扣下板机，去袭击他们。
「唔哇！？」
「混蛋」
一瞬间混乱就造访了。威尔弗德，以商务人士不该有的速度拔出手枪了。威尔弗德在瞄准阿一时，是在阿一就将筒状的什麽给丢出去的同时。
随即，相当惊人的白烟就将阿一和希雅包覆起来，一瞬间二人的身影隐没了。
威尔弗德毫不在意地就连续扣下板机。爆炸开响彻开来，陆续将白烟给射穿开来。
但是，连一句悲鸣声都没有，就连人倒下来的声音也没有。
一拍後一阵风吹过，冲散白烟了。
「啧，逃走了啊」
在白烟散开来的前方一个人影都没有。然後，就从有武装的男人们那里不知为何就传来「噢！日本忍者！」这种情绪很激昂的声音。
「现在是该去佩服的时候吗！应该还没有走很远！要逃走应该会使用那艘小船！我们也回小船那里！快！」
在威尔弗德的号令下武装起来的男人们都赶紧动起来了。
另一方面。
就如威尔弗德所预料的那样，阿一和希雅移动到附近的河岸，坐上在那里取出来的托利安纳下游去了。
「真是意外呢～」
让兔耳随风啪答啪答地在飞舞着的希雅，向在开船的阿一攀谈了。
「肯定全都会成为鱼先生的饲料」
「喂，希雅。要说几次你才会明白。我可是善良又和平的模范日本人哦。光是在那麽多当地人被雇用的现场，就不可能量产出许多被枪杀掉的人来的吧」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当地人的话就会是个将人全部杀光的模范日本人对吧，我明白了」
在目击者没有消失的情况下会当个模范宝宝，或许就是阿一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那麽，现在要怎麽办呢？」
「就是为了要决定这件事，才会特意用传送门到这里来搭乘托利安纳的。差不多快跟上来了吧？」
虽说是在逃亡却以相当悠闲的速度在航行，不过，好像有着在等对方追上来的理由。
希雅的兔耳捕捉到马达小船的引擎声和水花的声音了。回过头时，就看见威尔弗德他们正分别驾着五艘小船在追赶上来的景象。
只有威尔弗德他们是驾驶自己所准备的高性能小船，就搭乘上去的配有枪炮做好武装的都是外国人。似乎当地人会碍手碍脚就留下来的样子。
「原来如此⋯⋯目击者，都不存在了呢」
啊～啊，希雅用这样的表情在仰望天空。
就连在这麽交谈过程中，威尔弗德他们的小船都还在缩短距离接近过来。然後，陆陆续续，毫不留情地开枪了。答答答以半自动发射出去的步枪子弹就在托利安纳的四周水面喷起水花了。
「哇～～，开枪了啊～，这已经只能忘我地进行反击了吧～」
「呜哇～，好棒的棒读的说～。是对谁在上保险呢？感觉很假惺惺耶！」
不将希雅的吐槽当一回事，贼笑起来的阿一拔出多纳，就朝现在正在并排行驶中的小船扣下扳机了。
乘坐在小船上有武装的是三个男人。他们都拿着最新型的步枪。朝那枪口，多纳的子弹就像被吸进去一样钻入进去了。
可想而知男人们的手和肩膀附近会有多可怜。虽然惊人的悲鸣声就在回荡在浪花之间，但阿一先生却毫不留情就以小船的燃料箱为目标扣下了板机。
目标没有误差，飞过去的子弹是特殊弹爆裂・子弹。随着炸开来的子弹，燃料箱就变成一颗小型炸弹产出大爆炸。因那股冲击就使小船整个飞起来。也因为速度太快被迎面而来的风一搧留下了像是随风飞舞的树叶一样的小船，和满是鲜血的男人们。
威尔弗德他们在哑然愣住了的同时，就立刻从射线上逃走了吧。然後就绕到托利安纳的背後来了。
「有带来不错的一套水雷。我按」
别按喔！絶对别按喔！按下被写着这些文字的红色按钮。从船体的後方流出了无数的水雷！
被托利安纳的喷射水流往後面冲过去的那个，使带头行驶的小船无法避开来。
轰隆。一艘大型小艇再度在空中飞舞了。稍微往後一番在空中飞舞。顺便连人也在空中飞翔。很漂亮啊，描绘出一条很漂亮的抛物线。
小艇和爆炎以及水花，再加上在翻白眼的男人们的下去被渲染开来的拱门，就掠过露出一脸抽搐表情来的威尔弗德他们。
「散开！散开来！」
威尔弗德的怒喊声都传达到阿一他们那里来了。总是很冷静的威尔弗德露出一脸拚命的模样。
二艘小艇一口气提升速度就往托利安纳的前方冲过去。坐在船上的男人们就将枪口对了过来。
「千鸟老师！拜托你了」（注：千鸟老师，上面的小字是「自动迎击机器人」）
「阿一先生的情绪很激昂！？使用武装有那麽开心吗！？是这样吗！？」
卡咻！千鸟老师露出身影。会动的东西就是全都要破壊掉！像是在这麽说一样一齐射击起来！
「噫，快趴下！趴下！」
「离开射线！快」
「那是怎麽搞得啊，那艘小船！」
「那些家伙不会是MI６吧！？絶对，是Ｑ吧！」（注：MI6，是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６，俗称军情六处。Ｑ指的是００７中的詹姆士庞德）
哇的一声子弹雨就穿过趴在船底的男人们的头顶，小船的边缘眼看就要粉碎了。
「可恶，这下要豁出去了！」
一个人趴下来的同时就从船底的箱子里取出火箭筒了。然後，就趁千鸟老师在补充弹药的些微空档爬起来，将炮口对向托利安纳，
「⋯⋯」
他看见了。
筒状物体正唰啊啊啊啊地在水面下蜿蜒地潜行而来。
咦？好像看见什麽了⋯⋯不要啊啊啊啊啊っ！
男人将火箭筒一丢毫不犹豫地就跳下小船了。
他们都是优秀的佣兵（？）吧。当看见同伴的脸色一变二话不说就迅速地从小船上逃脱时，就同样毫不犹豫迅速地跳入河中了。
随即，鱼雷就命中了。
二艘小船。被染上爆炎的同时就在空中飞舞了。
「不是在开玩笑吧！要出乎意料之外也该有个限度吧！可恶！」
连演技般的态度都顾不得，在避开落下来的小船同时还持续在追赶着的威尔弗德，就在托利安纳的斜後方忽左忽右晃动着小船在进行手枪的射击。
令人惊讶的是，在波浪又会摇晃船上，而且还是在忽左忽右在行驶的状态下，瞄准还是令人胆寒的精准。肯定不是一介商务人士会有的技艺。
话虽如此，却有个本事轻易就超过他的怪物就在这里。
咚啪啪啪！与稍微延迟才出现的枪声同时，火花就在威尔弗德所乘坐的最後一艘小船和托利安纳之间的空中四散开来了。（注：间延びした铳声，稍微延迟的枪声。其实就是指超过音速子弹速度比声音快造成的结果，只是文中不能缩写成音速）
「⋯⋯哈啊？」
不知不觉间威尔弗德就吐露出声音。
总之换弹匣，三连射。
再次在空中产生火花。
看见，单手拿着大型左轮手枪，一边开船一边将枪口往後对过来的阿一的身影。
「怎麽可能⋯⋯」
威尔弗德自己，在否定非常不可能的事象。不可能发生的事。该如何相信，究竟是谁能以子弹将子弹给击落呢。
「哪有可能啊！这可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层级了吧！可恨，你，把那个借我！」
「是、是的」
威尔弗德从旁边的男人那里抢来步枪，仔细固定在肩膀上，以全自动进行连射了。像是在否定现实一样，扣住板机手指注入了非常大的力气。
「哈」
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看去都会明白的无畏笑容。另一把大型左轮手枪被拔出去了。是什麽时候装填好的呢，和多纳一起将枪口往後面对了过去。
再次响起迟延的爆炸声。被发射出去的子弹有十二发。
对上威尔弗德所使用的步枪所装填的三十发。
纵使，会发生不可能的现实，在单纯的物量差距下哪边会赢是很显而易见的。
然而，威尔弗德却目击到了。
在空中剧烈地在舞动着的无数火花。而且，每一发，都是自己射出去的子弹所到达不了的景象。还不是擦到船体！
而且。因为发出了冲击声而将视线转动起来，就发现引擎那里出现弹痕，在喷出白烟。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狙击造成的，不过，拜此所赐好像引擎遭到破壊了。
另外，推翻掉物量差距的原因很单纯。就是以一发子弹去迎击二～三发。即是所谓的反弹射击。将最初的子弹弹开来，改变射角子弹就会将其他的子弹也弹开来。就像是在撞球一样。
引擎的声音停止下来，在安静下来的现场有声音回荡开来了。
「好了，自称是商务人士的你。要不要稍微来谈谈呢？」
悠然地再次装填起来，对威尔弗德他们丝毫没有兴起要趁隙攻击的意思。
托利安纳就靠近到自己停下来的小船附近。而阿一先生正莞尔地在笑着。
威尔弗德，虽然整个人七上八下在颤抖不已，但还是想办法回以笑容，
「好的，我非常愿意！」
就这样，答应要协商了。


◎紧急赠礼企划　月的日记③
※请注意，在本故事之前还有一篇投稿。
一早醒来就收到许多关於动画化的推文，白米，十分感激不尽。
因此，用了二个小时左右写了一篇短篇，并投稿来给祝贺。
哎呀，真的太高兴了（＾＾）
──１２月◯日
在日本，一年之中的最後的一个月的１２月好像又被称作是腊月。
像阿一寻问是什麽意思後，就得到在年末总会很忙碌，就连平时很平静的『师』们都急急忙忙到处奔走，这样的意思吧？而被这样告知了。虽然不清楚正确的由来就是了。
（注：师，是指专业的技师如医生、老师、工程师等等职业。也有只道士、和尚、法师等祭祀类的职业）
（注：师走，对应文内的腊月。配合上一条注释，意旨为迎接新的一年而使技师们到处奔走起来，而这里的腊月是指农历再经过演变变成和历，最後在明治维新後就废止改用西历。而配合前後文「师」字比较接近是神道教的法师）
原来如此。
忙碌⋯⋯
忙碌，吗⋯⋯
──１２月×日
缇奥和蕾蜜雅，最近，都非常忙碌似的。
经营中的服饰和珠宝店好像生意兴隆起来。今年内好像也要开设一家儿童专用的店舖，为此在筹画儿童时装秀。
好像要派缪去打头阵的样子。
今天也一样，不断在试穿儿童时装秀要用的衣服，使得缪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呼嗯⋯⋯
好可爱！年末的时装秀上，天使会降临吧！
──１２月△日
最近，香织很忙，都不太有对她恶作剧的机会。
可恶，香织这臭丫头自大到敢藐视我了啊。
据说，是想要在今年内让抗争做个结束在奔走八重樫家。好像，出现了相当多的伤者，在忙於担任治疗员。
这麽说起来，雫都会露出一副非常疲惫的表情⋯⋯
不愧是，八重樫家。都可以说是战斗民族了。
⋯⋯
⋯⋯你们二人，都不可能早点空闲下来吧⋯⋯
──１２月＠日
最近，都没有被阿一关心到。
看来义父大人的公司里好像化成修罗场了。
似乎新游戏要在年底上市，父子俩才会回不了家。
好寂寞⋯⋯
所以，我今天，就去探班了。
虽然我不太习惯去义父大人的公司，但是⋯⋯为了要在阿一的身旁。
我是月。纵使，是义父大人的公司里的工作人员们，每次前去就会被当成是新兴宗教的教祖被崇拜，或是流着眼泪「疗癒来了！我们的疗癒女神降临了！」地被崇拜而感到非常困扰，但是我可是对老公很专情的女人！（注：旦那样のために引かない女，原句的意思是会忠於丈夫不会劈腿搞外遇，很坳口就改掉了）
话虽如此，每次，都会上演大骚动感到很困扰，所以这次就戴上阻碍认知的眼镜了。
平凡地被注意到。
「眼镜妹的月大人降临了！」，引发大骚动了。
义父大人一句「月酱，谢谢你过来一趟！因为大家都半死不活了，みんな半分死んでたから、比起能量饮料或咖啡因都还更有恢复活力的效果哦！还能继续奋斗下去的哦！」感到很开心虽然是件好事，但是⋯⋯
到底，受惠的是义父大人的部下吧。
轻易地就无视掉阿一的阻碍认知神器⋯⋯
阿一「到底是怎麽搞的⋯⋯」地，频频在感到纳闷了。
总之，之後得到阿一一点点的关心让我感到很满足。
还要与期限交战？好像还要持续下去的样子続くみたい。
赠以工作辛苦了的话语和声援後，虽然就赶紧回家了，但是说真心话，很想快点结束待在他的身边。
──１２月＃日
希雅远渡托达斯了。
据说郝里亚族和帝国好像起了争执。要去成为解决那件事的助力。
虽然跟她说过我可以过去帮忙，但是她却「没问题的喔。造成困扰的话就把双方都暴打一顿！」很有活力地就往传送门走进去了。
好像会滞留在那边一段时间。
如果气氛制造者的希雅不在的话，总觉得，果然是让南云家变得很安静的感觉
⋯⋯臭希雅。
把我丢着真是自大啊。
明明都有说可以去帮忙的，要是不拒絶⋯⋯
──１２月☆日
大家使家里变空的时间变多了。
因为是腊月。
很忙碌。
因为，很忙碌⋯⋯
⋯⋯
⋯⋯
咦？我，就不忙碌了吗？
──１２月◇日
啊─，好忙啊！
代替将家里空下来的大家，就帮忙起打扫和洗衣服了，啊啊，真的好忙啊！
──１２月□日
我说谎了。
根本，就不忙。
因为，要动手的话用魔法大致上都能轻松完成。
南云家的家电都是神器，完全不费力。
今天也一样，除了我以外，大家都很忙碌⋯⋯
──１２月＄日
现在，正在床上晃着脚丫子，滚床的同时在写日记。
啊，忽然想到了。
难道我⋯⋯
是尼特？
──１２月※日
今天，试着去问问义母大人了。
我，是尼特的吸血公主？
义母大人大吃一惊之後，就用在地板上打滚起来的样子在大笑了。
我不懂。
义母大人说，异世界的外挂女主角的吸血公主，会去在意自己懒散的模样超现实到很有笑点。
义母大人，笑到都流出眼泪了。
总之，我就在房间的角落，面对的墙壁蹲坐下来了。
满是，一段时间什麽都不想去做的心情。
──１２月☆日
义母大人，笑嘻嘻地来邀约了。
据说，义母大人在画的少女漫画好像要动画化，正在进行洽谈，各方向都在忙，想要一名助手，来做秘书的工作。
总觉得是在担心我。
义母大人！我爱你！吸血公主有工作了！
我是月助理。更是义母大人的完美秘书！
这样还不构。为了帮上义母大人的忙，不先打理好外表是不行的！现在不是闹别扭穿着运动服装的时候了！
──１２月〒日
今天，我去做义母大人的工作了。
虽然是自卖自夸，但我觉得我是完美的秘书。
用变成魔法变成大人模式，穿上正式的套装，就连头发也盘起来绑好，还不留空隙戴上了精明造型的眼镜。怎麽看都是月秘书。（注：眼镜的形容，请自行对照监狱学园的副会长）
不仅是在外表，更还用魂魄魔法若无其事地去侦查义母大人的期望而预先做了准备。
为了要给对方好印象，我比平时多了更多的微笑。
必要的东西不用带在身上，随时用空间魔法就能拿出来。
⋯⋯好厉害。
我对自己完美的工作态度，觉得很厉害！
秘书，说不定就是我被隐藏起来的天职。
只是，我很在意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为什麽义母大人苦笑起来时，对方那群工作人员的先生们就经常往我这里在凝视着⋯⋯
⋯⋯
⋯⋯义母大人。月秘书，已经不需要了吗？
──１２月♪日
南云家哟！大家都回来了！
虽然都是一脸疲惫的表情，不过，大家好像都顺利完成工作了。
久违的全员到齐。
听见各种各样的事。大家似乎都很辛苦。
⋯⋯家人都聚在一起真是令人开心。
很开心是没错。
虽然没有⋯⋯
感觉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
异世界的吸血公主肯定就是尼特吧？
我是这麽认为，夜里，就去找阿一谘商了。
对将来感到不安。我再这样下去作为尼特好吗？　应不应该去打工呢？
阿一笑倒了。可恶的阿一。明明人家都忍耐着快要直冲宇宙了羞耻心去找你谘询的。母子俩的反应却都很相似。
而，露出恨恨的表情在看着阿一时，阿一就一边「抱歉、抱歉」在赔不是，同时就忽然「对不起让你感到寂寞了」地在道歉了。
虽然感到寂寞是事实，我觉得没有必要为此去道歉。
只是，当我也「～做」地说出能做～什麽时，正好就想到了。
这样说出来後，阿一「月的好奇心意外地旺盛，就从想法的角落去着手就好了不是吗。而且基本上⋯⋯」这样作为前提之後，
「专业主妇，说起来非常不错不是吗？」
阿一，有点不好意思地在那句话说出来了。
我感觉茅塞顿开。
主妇。专业主妇。等待丈夫回家名为大和抚子之名的太太！！
心中的大石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我是月。是外挂的吸血公主兼专业主妇！
总而言之，主妇的工作，就是推倒丈夫好好享用一番。


◎希亚编　後面就交给你了
小船相互靠在一起，就在河上进行对谈。
和阿一正面对视的威尔弗德，就在顺便被格林机枪及大型左轮手枪对着的同时，滴滴答答地在流冷汗了。特别是，面对被抵在眉间上的大型左轮手枪的威容，就确实有一种寿命正以现在进行形的速度在缩短了吧。
顺便一提，他的部下应该说，『果然』很相当优秀。虽然乘坐在威尔弗德的小船上，要紧抓着船缘就卯足全力，但在托利安纳的军容下似乎所有人都活下来了。
还有，不知道为什麽就连研究员的布兰登好像也乘坐在威尔弗德的小船上，现在正抱着头显露出惊吓过度的样子。完全搞不懂为什麽要坐上来。
「那麽，你们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麽人？　好像⋯⋯有提到是雷利迪斯公司吧？」
面对阿一的提问，威尔弗德以满是商务人士的样子开口说起话来。
「怎麽，只是一家贸易公司哦。在贩卖各种各样的物品──」
叽哩一声多纳的枪口就在眉间刻画出一道皱纹。
「这是台面上的生意，暗地里是在进行『具有能力的遗物』的捜索・研究・活用⋯⋯主要会转用在兵器上，但做那种事情的是我们公司」
面对很轻易就将内幕吐露出来的威尔弗德，抱着头的布兰登大大地睁大起眼睛了。
「白痴啊你！你是打算背叛吗！遗物可是机密吧！」
威尔弗德的视线没有往他那边看过去。
男人们也没有特别的反应。如果要说他们站在那边的话好像是站在威尔弗德这边。
阿一歪着头询问起来。
「⋯⋯『具有能力的遗物』？　又出现满是幻想风格的字眼了啊。那是什麽意思？」
「对我来说你还更为奇幻⋯⋯」
威尔弗德显露出一副慎选词句般的担忧神色。眉间还紧皱着。
面对将公司秘密如鱼尾狮般都吐露出来的威尔弗德，使布兰登立刻就吼叫了起来。汪汪、汪汪。
「青年，稍微失礼一下」
威尔很快地往布兰登靠近过去後，就将他的投一扭发出了卡啦一声，一下子就让他陷入到永远的沉默之中了。多麽简单的退场啊。
「喂喂，这麽轻易就下手啊。你们不是同僚吗？」
「从以前就觉得是个很讨人厌的家伙了。而且，在这种状况下还这副模样。为了我和我的部下可以活下来⋯⋯嗯，没办法。那麽，刚才所指『具有能力的遗物』⋯⋯」
根据果然不是一般人的威尔弗德的说明，看样子在地球上存在着被称为是『具有能力的遗物』的东西，即是世人所谓的『不合时宜的工艺品』在内某些具有效果的物品。
不是被世人平凡地所认知的东西，只有极少一部分的人们所知道，好像就连国家也会进行情报管制的样子。倒不如说因为是超文明之物，而会为了它们而去转移众人注意力的物品来处理。
「⋯⋯你怎麽看，希雅。就连地球也十分奇幻」
「我是不会感到很惊讶喔。UMA或UFO虽然也是如此，不过，不可思议现象的特别节目都会有不是吗。我觉得在那个范畴内即使其中有一个会真的都没什麽好奇怪的」
「虽然特别节目不可信的认知根深蒂固了，但⋯⋯算了，的确世界是很广大的啊。话说，面对托达斯的过往，仔细想想我们的境遇本身，就比地球上发生的事要更奇幻了吧⋯⋯」
世界是充满不可思议和未知的。阿一单手按住额头的同时，「被相当多的经验和常识给囚禁住了吗？」地在碎念了。
「那麽，这个箱子里面是？能掌握正确位置。就应该对这个东西的真实身份很清楚吧？」
再次打起寒颤。用多纳在催促继续往下说。
「因为是特意去询问，我想是不知道，或是不是很清楚吧。如何，青年。要不要在这里交易啊。如果想要更多的情报──」
卡答。
「嗯。不好意思，刚才也说过了我很爱惜生命哦。全部的话才说到一半，可不想被当成敌人开枪啊。啊啊，因为我习惯被拷问所以认为这是没有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先放了我们，之後──」
阿一，收起多纳了。
能够谈判了！威尔弗德浮现出笑容。
阿一先生单手往天空一举。
威尔弗德他们全都「？？？」在感到困惑。
几秒钟後。星星就在天空闪烁了。明明是在白天。
「『『『『⋯⋯』』』』」
威尔弗德他们一起在养望着天空。白昼下的星星不断地在增加起光芒。面对灿烂地在发光的它们使威尔弗德他们都大大地张开嘴巴了。
下个瞬间。
从天而降的热波和冲击就洒落开来一道光柱倾注下来了！也是很偶然，命中之处就是刚才被吹飞出去的小船的残骸！一丝尘埃都不剩。正是完全消灭！水一瞬间就蒸发显露出河底！惊人的冲击让河川泛滥了！
尽管如此，不知为何在小船的周边都感受不到一丝的摇晃。连热波和冲击也同样都没有。
不久，河流的地形稍微改变天之光也平息下来後，就响起一阵爽朗的声音了。
「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这麽特别的日子，都想让太阳光落下来将一切都染成鲜红色了啊」
威尔弗德他们，用如同发出叽叽叽般的声音动起来将脸往阿一那边望过去。阿一的嘴角裂开来了。
「OK，老大。我是您的狗」
「谁是你的老大啊。给我住口」
威尔弗德对生存真的很贪婪。他的部下好像也没有意义的样子。确实，应该可以称做是狗群巴。狗似乎决定要老实顺从老大了。
「我不要，反正这件工作失败的话在公司里就会失去立身之地。原本进公司，就是为了要当一个宝藏猎人而赚取资金的。我想差不多该是到了要转行的时候了哦。老大，您觉得我们非常能派上用场吧？」
「不要在这里过度推销会比较好哦。想问的事情都听完後你们就能活着离开了」
「⋯⋯能派上用场喔？是真的」
「不用。不需要忠犬因为我有忠兔在。再说，还得扛起麻烦的家伙啊」
不会像托达斯时代那样，随意敌对＝杀害。和托达斯不同，人死掉而消失的话，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麻烦。考量之後的应对所要花费的工夫，一定程度的许容是可以的。当然，要看状况和对手而定了。威尔弗德他们虽然是黑社会的人，但并不是邪教团体或恐怖分子那种无法沟通的人。因此，阿一并没有说谎。
一段时间向是在探询本意一样威尔弗德的视线就往阿一身上不断在注视过来，不过，总觉得是体察道阿一的考量了吧，马上就恢复和蔼的笑容了。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啊。听完之後我们愿意马上消失请务必饶了我们。话说，那箱子里面是有什麽⋯⋯」
提到，金属箱子的里面，果然是有古代的生物兵器。
事实上在完全不同的地点所挖掘出来的古代遗迹内，虽然就有找到大量的石板，不过，好像有记载生物兵器就在这里的样子。
根据解读出来的结果，原本是住在秘境里的少数部族用来作为治疗用的东西，所以原料是山里面的稀土。用独特的方法将它服用下去很不可思议地好像能治好百病。根据用法用量的不同，反倒能使体内残破不堪而死亡。
在当时，有个以霸权为目标的大国，就盯上它的效果了。然後，就去研究那种土壤转用在兵器上。加工好，乘着风飞散开来就能透过空气来传染，感染到的人一瞬间体内就会壊死而死亡。
「去解读当时的记录後，公司里的研究团队就推断出土里的微生物──那并不是栖息於古代的肉食性的微生物这样的推测。不是透过发热，使细胞壊死，而是以物理方式『从内侧啃食致死』这种情况」
「那是怎麽知道呢？」
「因为有发现木乃伊。因为被很严谨地保管起来，很有可能遗体是被隔离起来的吧⋯⋯好像是去调查它才知道结果的」
阿一一句「原来如此」後就在思考了。这样一来，就是毒耐性作用之前的问题了。实际上和物理攻击没有不同，比起抗性防御力要更吃重。而且，难以期待内臓的防御力。对阿一也是会产生效果的事态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是希雅用毅力防御即使是内脏感觉好像是可以抵挡下来的。
「嗯？这麽说起来，挖掘出它来的调查队没事吗？生物兵器有做掉去挖掘它的人吧？」
「是纪元前的东西。已经死灭了」
很诡异。如果是那样的话，希雅的未来视应该是不会发动的。
这样一来，
「原来如此。那块石版上，有记载生物兵器的保存方法，被带到这里来的经过吧」
「⋯⋯理解得真快」
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那种微生物也因某种原因而灭絶了吧。生物兵器的威猛显露出终结了。然而，并非是全部。被挖掘出来的遗迹，好像是灭亡掉的国家的王族的陵寝，不过，有详细记载到的是有一名公主活下来了。
她，几经波折以假死状态来将微生物保存下来，保住微生物，而从敌国的追击中逃离了。
「就是这座遗迹吧」
「原本，似乎就是那个的王族专用的藏身处了呢。有见识过那座地下迷宫就会明白了吧？没有相当的权力及财力是不可能建造得出来的」
的确，如果以及国家的技术於一处的地点来思考就很理所当然了。
威尔弗德他们，有彻底调查过记录，查明最後的公主所逃往的地点。同时，也可以明白那名最後的公主要在霸权国家内使用生物兵器，打算进行报复。这座遗迹，正是度过蛰伏时期的藏身处吧。
「但是，结果，那名公主并没有使用兵器吧」
「好像是呢。有留下记录的样子」
提到，公主不是被敌人追赶才潜进迷宫的。她，或许是在复仇心，及再次对这个世间放出恶梦的罪业深重之间在举棋不定吧。最终，她虽然有重新考虑应该要将生物兵器永远埋葬掉，但家臣们却不这麽认为⋯
被憎恶和复仇心所驱使的家臣们就尝试去硬抢了。
她逃进最深处，从那之後，自己就为了封印兵器而没有再出来。
「或许，说不定是被家臣的背叛及亡国的事实感到厌倦了」
那扇门前的战士的遗骸。只有他是站在公主这边的人吗？还是说，是追赶到最後的背叛者呢？又或是，她又为何，会在那个装置上断气了呢。
事到如今虽然结果不明，但肯定是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悲剧。
「当然，敌国似乎有前来寻找公主呢。擒住活下来的家臣掌握到事态，虽然有潜入到地下迷宫却造成许多死伤者。事实上，散播出生物兵器的那个国王自己，好像就陷入『太可怕了，这真的太可怕了』的状态下，而将迷宫完全封印起来了喔」
「为什麽，只是因把生物兵器散播出去的国王的一句话就罢手而感到避讳啊」
也就是说，将这一切经过都做过调查的雷利迪斯公司，为了将古代生物弄到手，才会派威尔弗德他们过来的。
「那麽，青年。我所知道的事都说完了。看来青年，似乎不是梵蒂冈的人，我想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了吧？」
威尔弗德再次用坚定的眼神「Please不要杀我杀」，在诉说着。（注：原句是杀さないでプリーズ，後面的プリーズ作者这麽写翻译就会特意去对应Please）
因为对阿一，使用了很在意的名词，而使阿一睁大的眼睛无视掉他的视线了。
「为什麽这种时候会提到梵蒂冈？」
「啊啊，太好了。透过这样的反应我就确信了喔。哎呀，在我们的业界里梵蒂冈好像最大的竞争对手。基本上，在对具有能力的遗物进行収集・管理的就是那里哦。那里的特务机关是很不留情的。作为竞争对手的同时也有着恐怖的代名词」
地球，真的很奇幻。而，阿一却用很微妙的表情在仰望天空了。
但是，接着就因威尔弗德的话而使得表情为之一变。
「嘛，某种意义上，对手是『归还者』才是非常荒谬的呢」
睁大着眼睛。威尔弗德先生的太阳穴流出了冷汗。
「啊、哈哈，果然是这样啊。可恶啊。从一开始就抽到一张最壊的牌了啊。这真的可以说人生就是个意外的情况」
「要骂脏话是没关系，但你知道我想听的对吧？为了你的身体好就要老实回答吧？不想变为鱼饲料吧？」
威尔弗德流着冷汗回答了起来。
「业界是在追着世界的不可思议跑的对吧？　在日本所发生的集体失踪事件和归还者騒动，是会感到很有兴趣的吧」
「⋯⋯嘛，确实。也被超自然系的秘密结社找上门过啊⋯⋯」
「而且，会令人感到很恶烂又完美地将异常事态的情报管制起来。就连雷利迪斯公司也一样，或者说根据有能力的遗物无关的事都会去调查喔。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正经的事情了呢」
「嘿耶，明明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正经的事情了，为什麽会知道我就是归还者？」
「哎呀，因为⋯⋯」
威尔弗德的视线，在看着刚才被从天而降肆虐过的遗址。
「大概是在三个月前左右吧。那个，英国也有用过吧？」
「？在英国⋯⋯啊，是那个时候啊」
被某卿诚心拜托时的事。（注：深渊卿篇。）
英国的事件就连雷利迪斯公司好像也有掌握到一定程度的样子。虽然对关系人做了一定程度的封口和意识操作，但说到底，要抹除所有看见那道光芒附近居民的记忆是不可能的。天罚被知道也没什麽好不可思议的。反正，施设和地形都灰飞了。结果，还发生暂时性的停水。
「因此，雷利迪斯公司才有办法收集到一定程度关於青年你们的情报。如果即便我去处理──」
「所以不卖的话就宰了你。⋯⋯你，是个很擅长算计的人对吧？」
「Yes，老大。不论是老大也好，与归还者有关系的人也好，都和我威尔弗德及部下都完全无关！倒不如说，有必要的话多少能派上用场──」
「你，真的很会卖力推销啊！好吧，那边就由我们自己来动手。还有，下次敢在叫我一声老大的话，必定会射了你」
阿一用感到惊讶的表情收起多纳了。威尔弗德将肩膀上的力气放松下来的同时，大大地叹了一口气。与外表相反，内心里好像相当紧张的样子。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我想快点撤退⋯⋯」
「啊？啊啊，已经可以了哦。滚吧」
「嗯，很想这麽做只是这里是在山里面呢。你瞧，小船都壊了⋯⋯」
威尔弗德。其实个性很好。是要放在遗迹那边呢，还是让他们搭便船到普汉克镇那边？言外之意好像是这麽说的。
的确，不论去哪边距离都相当远。而且，这条河，平时就有鳄鱼。就连现在也是一样紧抓着小船边缘的男人们偶尔会去在意四周就是那个原因吧。
威尔弗德他们朝阿一投以充满期待的目光。
面对那样的他们，阿一理所当然地莞尔一笑了。
「一定要吗？」
忽然间回到了一片寂静。
「哎呀，你瞧。也有受伤的人，到底──」
惊讶
「你们！到普汉克镇为止就来比赛吧！来，游起来哦！要注意鳄鱼！」
威尔弗德如同一条得到水的鱼，很有活力地就往下游游去了。男人们则一边抱着伤者一边急忙追赶上去。
「某种意义上，真是一群愉快的家伙啊⋯⋯」
「对呀～。虽然觉得只是一群讨人厌的人，但不管怎麽说都是个充满喜感的人呢」
顺便一提，他们把布兰登氏自然不过地放着不管了。因为没办法，阿一他们就让布兰登乘坐在小船上顺水漂流了。肯定，他也会漂往某个地方去吧。
「那麽，希雅。接下来⋯⋯」
「是。要怎麽办呢？」
阿一显露出稍微在思考的举止。
「对了。当初的目的是要将遗迹的更深处作为郝里亚的据点，虽然有这样的方案，我想乾脆，就把那座古代遗迹当作郝里亚的据点就好了」
「说的也是。因为是一座小型要塞呢。还有杀意满满的地下迷宫」
「对吧？因为他们是一群格外喜爱诱杀装置的家伙啊。会很喜欢吧。淹没掉，或是损壊的部分，之後再进行大改造就好了」
「但是，作为藏身处⋯⋯都被叫做雷利迪斯公司掌握到相当多了吧？」
「是啊。当地人会因为诅咒的传闻不会靠近，这个国家的机构是不知道其价值。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就有必要使外国势力去认知到」
可以的话，确实古代遗迹的地下迷宫，就能变成郝里亚族很好的句点了吧。
阿一，「因此⋯⋯」一句作为开场白，
「我想稍微去一趟雷利迪斯公司。等一下就去一趟。也很在意我们的情报」
「是啊～。很在意我们的情报。虽然很可惜得中断约会，不过，没关系，我们就立刻去一趟吧」
二人相互点了点头後，就取出罗针盘和水晶钥匙，立刻就从密林地带转移到美国的大城市的中枢去了。
位在西海岸的大城市。其一角有一栋高楼层的大楼──就在雷利迪斯总公司的三十楼，
「没想到在侵入之前，就已经发生强盗事件是怎样」
「不愧是阿一先生。不论到哪边都必定会遇上麻烦。只限阿一先生，是不可能会有『出乎意料之外』呢」
那样的阿一和希雅的对话响彻开来了。
在二人的视线前方是，明灭着的电灯、一部份碎裂开来的玻璃制的墙壁、些许飞溅开来的血迹，以及几名倒下来的警备员、复数相同状况的工作人员。
怎麽看都是事故现场。
由於时差，已经是夜幕低垂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已经离开公司，所以公司内人的气息就很少，就连吵闹声或警报之类的声音都听不见使得这楼层所发生的事都还有没有被发现。
因为是在罗针盘的导引下前来的，所以应该能在这层的电脑中找到关於归还者及古代遗迹的档案才对，但⋯⋯
「是被商业间谍干掉的吗？鲁夫说，这家公司好像是盛行於秘密事业的样子」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在还没有被卷入到奇怪的麻烦之前，快点完成我们的目的吧」
同意希雅的话的阿一，就叫出阿剌克涅小姐们了。为了慎重起见，要对倒下的人们，施打安眠药。
从一旁来看就像是在做鞭屍般的不人道的行为，但姑且，有对伤的很严重的警备员稍微施打恢复药，所以不如说是在做善事。纵使，他们都开始一颤一颤地开始在抽搐也一样。
「这麽说起来阿一先生，要怎麽去确认情报呢？大部分的PC，都是有防护的吧？」
与古代遗迹有关的资料之後会去破壊伺服器，相关人等也会「咦？好像忘记什麽了？算了，会忘记就不是什麽大事吧」去进行认识操作就行了。
话虽如此，关於归还者的情报，掌握到什麽程度了呢，关於对那方面的情报的收集能力，姑且，要先确认一下。
因此，从终端设备去取得资料的阅览虽然比较快，但企业的资料理所当然是不可能轻易就能够阅读到的。一定会用密码保护起来。
用骇的完全使属於地球技术的分野，虽然阿一会游戏有关的程式设计，但并没有入侵企业终端设备的技术力。
因此，要说理所当然的话就会有必然的疑问。
「没问题。会使用这个」
「这是什麽？」
阿一从宝物库内取出二个太阳眼镜。一个是自己要戴，顺便也要给希雅戴上。
「能重现过去的景象，隔着透镜就能看见它的神器──兀尔德・格拉斯」
缇奥为了收集影像所常用的神器。缇奥，所使用的摄影机的透镜就是运用了兀尔德・格拉斯。
以这种神器去观看过去，会随着回溯的时间等比例去消耗魔力，虽然消耗率也是不能马虎的层级，但追溯今天一整天去窥视密码是没问题的。
原来如此，这在点了点头的同时，总之希雅就开始转动起头部。鼓起干劲～
「为什麽只有我的太阳眼镜是嘻哈款式的啊！还是心型不是吗！」
「可不只这样而已哦。你让魔力流动起来看看」
试着去传输了。一闪一闪在发光了！七彩光芒使室内变得很鲜艳，超缤纷的！（注：想像一下迪斯可舞厅的灯光效果出现在希雅的脸上的感觉）
希雅很闪耀！
「就没有其他了吗？」
「有什麽不满的吗」
「几乎全部」
明明是为了希雅而制作的。明明月就很中意。然後，就一边碎碎念一边将其他的太阳眼镜给拿出来了。是泪珠款式的。（注：ティアドロップ/Teardrop，就是扞卫战士中汤姆克鲁斯所戴的那种造型的眼镜）
希雅，「嘿～，有没有变得更干练了呢？」似乎有了这种感觉，但⋯⋯好像只有戴上时才有感觉。「咦？　和我，意外地适合？」
「嘛，我用这个就好了⋯⋯如果是戴阿一先生那种圆型的太阳眼镜，与其说会非常怪，不如说会有很可疑的感觉呢」
「最近很喜欢的款式。用这个去和政府的人见面，大抵会钓中对方。应该很擅长扑克脸的人，都会露出意外的表情来喔。『这、这家伙，总觉得很可疑！』这样」
「请不要拿政府的人的反应来完好吗」
嘎吱嘎吱在笑的同时，阿一在催希雅要她发动兀尔德・格拉斯的过去视能力。
透过兀尔德・格拉斯开始投影出过去在房间内的影像。
首先，就是事件的情况被放映出来了。
「噢噢，好像电影的说！这个小偷先生，相当厉害耶！阿一先生，看一下袭击的最初吧！」
「确实很像电影啊。好，那就从袭击的最初⋯⋯」
如倒带般被投影出来画面，就从袭击的一开始正常地放映起来。
就如二人的话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仿佛就像电影场面一样的景象延伸开来了。
袭击者穿着合身的大衣，用面具将脸部隐藏起来。那个面具，与某个神隐动画电影里的无◯男的面具，非常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注：カオ◯シ/カオナシ，是千与千寻的神隐中所出现的无脸男）
袭击的犯人好像只有一人，一点声音都没有让几名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昏过去後，就用匕首威胁最後一个人，开始阅览起终端机的情报了。然後，就向因恐惧而在颤抖的男性工作人员下达指示用记录媒体开始复制情报。
「⋯⋯这家伙」
面对被阅览的情报，以及被复制下来的内容，使阿一眯起眼睛不由得吐露出声音来了。
「在弄古代遗迹的情报呢～。总觉得时机很巧啊。不过，虽然好适时，但不知为何，连归还者的情报⋯⋯」
「与其说是目的这件事情，不如说很偶然找到了档案，像是顺便捡起来的感觉」
话虽如此，为什麽有必要去特意去复制下来呢。如果是商业间谍一类，也应该有其他更具利益的情报才对。
阿一和希雅在感到困惑的时候影像还继续在播放。然後，复制到一半就有二名警备员突然间就进来了。似乎是来巡视的。
一瞬间，被威胁的工作人员虽然显露出松了一口气的模样，但随即就被打昏过去了。袭击犯也同样去袭击警备员们，用像是旧式的伸缩警棍揍飞其中一人，另外一人则是被使出三角跳的同时所踢出去回旋踢给踢飞出去飞往玻璃墙那边去了。
确认过警备员们都不动之後，袭击犯便拔起复制好的纪录媒体，像是溶入到黑暗中一样消失在走廊的深处了。
「嚯～蛮厉害的嘛。很明显是专业人士呢。到底，会是什麽人呢？」
希雅发出很佩服的声音，但阿一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仔细看，阿一正抱着胳膊在思考什麽。
「怎麽了吗？是对归还者的情报被拿感到很在意吗？」
「不，那不是大问题。袭击者的所在用罗针盘去找的话一次就能解决了。会变得如何。只是啊⋯⋯」
「只是？是什麽呢？有什麽很在意的地方吗？」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那家伙所亮出来的警棍，以及只有在跳起来时大衣所露出来的内侧上⋯⋯我有看见十字架的刻印」
「？？」
那是什麽呢？希雅的兔耳为之一斜。阿一仍然一边在思考一边做说明了。
「那可以说不是一件很时尚的服装，但如果不是那样，我想会遇到许多麻烦吧。如果那家伙如我所想的那样是拥有靠山的情况，那他的靠山们就是一群对『归还者』很感兴趣的人了」
「位在幕後的人们⋯⋯袭击者先生是有隷属的组织，那个组织会很棘手吗？」
「是否棘手我是不晓得。就连对方的意图也搞不清楚」
「嗯～？到底，会是哪里的谁呢？」
「鲁夫有说过吧？在这个业界里是鬼门般的组织」
「那～个⋯⋯啊」
希雅以像是想起来的表情砰的一声敲了一下手。健壮的阿一在点了点头後，与其是说出说出袭击者所可能隷属的组织，不如说是讲出国家来了。
「没错，就是梵蒂冈」
英国某个地方的某条住宅街。
从距离新旧建筑物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街道中心有段距离的优闲宁静的地方的一间房子里，亦或是以幸福来称呼也不为过的女孩子的声音响彻起来了。
「浩～介～！派烤好了哦～！」
声音的主人，就是穿着轻飘飘的围裙和松软软的隔热手套於一身侧马尾的金发美少女──艾蜜莉＝格兰特。
那双手现在正端着一个装有烤好的苹果派的容器。忍耐着清爽的甜香气，在轻轻地逗弄的鼻腔，露出像猫一样被香味所吸引而满足地眯起眼睛了。
「浩～介～！有听到吗～？　院子的修整晚点再弄就好了，在还没冷掉之前过来吃吧～」
现在，正在修整院子的就是她所爱的人，用比苹果派还要甜美的声音在呼唤的艾蜜莉酱。
现在，正在院子里的人不是──浩介・Ｅ・深渊卿──，而是远藤浩介这个人。
但是，正确来说那是他的其中一个分身。本体是在日本。话虽如此，即使是分身情报是能即时与本体共享的，也可以进食。就连味觉情报也是共享的。
在『不是本体』的这个时间点上，对艾蜜莉来说会非常感到寂寞，爱慕虽然还是爱慕，但会用「有点真实的便利通话方式」来让自己接受。
顺便一提，现在家人都不在家。都出门去了。因此，是二人独处的情况。在家人面前艾蜜莉虽然会自重，不过，在二人独处时就会变得爱撒娇。各种方面。
听见从院子那边，传来「我知道了～！马上就过去！」这样的声音了。光是这样，就使艾蜜莉的表情呼喵～地放松下来了。
哼着鼻歌在将苹果派装盘，以轻盈的脚步往客厅而去。
然後，
「哟，来打扰罗」
有魔王。
「吚iiiiiii，出现了！？」
艾蜜莉酱，发出悲鸣蹦起来了。使苹果派在空中飞舞。
「危～险！而且好浪～费！的说！」
希雅一边产生出残像一边将苹果派抓进盘子里。斜眼在看着那幅景象，就使阿一浮现出青筋的同时说出不满了。
「喂！你，看见我就发出悲鸣是怎样？」
「对不起！我们家的浩介总是受您的关照！」
从直立不动到出色的鞠躬。彷佛就像是丈夫的上司──而且，还是社长或会长层级的人突然来到家里，使艾蜜莉酱就像个焦头烂额拚命在寒暄的新婚妻子一样在应对着。
因为初次邂逅之时，发生过种种的事情。各种各样的。
「你喔，阿一先生！不是都说过不要直接转移过来，要在玄关前进行拜访的吗。请不要让我可爱的妹妹感到害怕好不好。没事了，艾蜜莉酱」
「希、希雅姊姊⋯⋯我，没事！」
怎麽看都不像没事的样子。
顺便一提，会直接转移到家里面来，是因为格兰特家的四周有英国情报局的护卫官们，为的就是不要刺激到他们。比起他们，希雅认为更希望不要去刺激到艾蜜莉。
而，这时候，浩介一句「艾蜜莉？你没事吧？南云和希雅小姐好像来了」後，就用毛巾在擦手进到客厅里了。
「浩介！」
艾蜜莉很快地就依偎在浩介的身旁。好像在魔王的御驾前面，会非常紧张。
一边乖乖地在安慰艾蜜莉的同时，浩介询问了。
「南云，希雅小姐。你们二人一起前来是有什麽事吗？好像，是在旅行途中吧？」
「啊啊，正好遇到了一点麻烦事。来委托你工作的」
「⋯⋯麻烦事？」
浩介的警戒心跳升起来。用厌恶的表情在看着阿一。
对那样的浩介露出苦笑的同时，就将金属箱子放在苹果派的旁边了。
「这个啊，是在古代遗迹的地下迷宫内找到的，是过去让几个国家灭亡掉的强力的生物兵器」
「给我等一下啊啊啊！要吐槽的地方太多了该从哪里吐槽起才好都完全不知道了！但是总之，不要把它放在艾蜜莉的苹果派的旁边！」
纵身去回收苹果派的同时，浩介冷测地吐槽起来了。
以那强烈的视线，「从头将事情说明一下吧！不，还是请你回去吧！」在诉说着。
当然，魔王大人是不会回去的！
面对艾蜜莉「说起来，我们还没给客人上茶！」後，就发出啪答啪答的脚步声，以果然是年轻太太的感觉回到厨房去之後，使阿一没有多作回答就开始说明了。
品尝艾蜜莉亲手泡的红茶和苹果派，而将整件事都说完後，面对「地球，好奇幻」地在发出乾笑声的浩介，使阿一微笑着说话了。
「换句话说，要去调查幕後会很辛苦，所以要交给你」
「我才不要。住手。我不知道哦」
「这种生物兵器啊，原先能用特殊的调和来变成治百病的药物的样子」
「不，事情我都听说了。我是不会答应的哦」
「如果艾蜜莉有兴趣的话让给你也可以。因为东西就是东西啊。设备我这边会准备，必要的东西也会准备齐全。就作为报酬的一部份。没有兴趣的话，我就处理掉」
「喂南云。不要只说不做。自己都说对手很强大不是吗。比起我单独不如由南云你们──」
「就只有，报酬这一点。结婚典礼也需要用到钱吧？」
「关结婚典礼的资金什麽事！用这种话来引诱人──」
虽然浩介在对无视了自己的话还继续说下去的阿一在咆哮，但一旁属性太过强烈的艾蜜莉却是以很凛然的表情插话进来回答了。
「我答应！魔王大人！加油哦，浩介！」
「艾蜜莉被钓中了！？　太过天真了吧！？话说回来，是哪一件？是被哪件事钓中的？古代的万灵药呢？还是和我的结婚资金呢！？」
「浩、浩介⋯⋯就看在魔王大人和希雅姊姊的面子，关於『和我结婚』⋯⋯我，好害羞⋯⋯」
「像是在给记者方便的举动停下来吧！？」
艾蜜莉酱用双手摀着染红起来的脸颊在娇羞着。就连招牌标志的侧马尾也左摇右晃地在摆动着。
「关系这麽好真是太好了。如果有必要的东西之後再联络我吧」
「啊，等等，南云！为什麽你不亲自去做啊！全都丢给我太过份了吧！至少一起做啊！」
面对离开座位，将传送门打开来的阿一，浩介殷切地在诉说着。
「是这样吗？姑且，你的目标是医学院及格合格确实有说而在模拟考中拿出结果了，在努力学习之後会想动动身体，我不是都说过那也不是去运动或是有什麽好紧张的了吗。所以，我是为了让你重新振作起来才建议你交往的，要我自己去做而让希雅伤心，你这家伙──」
「哇啊啊啊啊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啦！我去做可以吧！」
满腹牢骚，罗哩八唆，面对用这样的感觉在倾诉着的阿一，使浩介自暴自弃的感觉回应了。
阿一，「噢噢，你愿意接下来啊。不愧是，深渊卿！」地赠以称赞（？）的话语，
「那麽，後面就拜托你了」
很乾脆地这麽说，就陪着希雅往传送门的对面走过去了。
从背後传来，「我之後会跟你联络！要接电话哦！」这样的声音。在同伴的情报被泄漏出去的情况下，最终，打从一开始如果能帮上阿一的忙是不会犹豫的吧。就如担心的那样对手很强大，一个人会感到有些不安。
是查觉到那样的浩介的心情了吧，在传送门关闭後，希雅在嘀咕了。
「嗯～，没问题吧？」
「放心吧。交给远藤的话」
那在某种意义上，是魔王最大的信赖的证明吧。
「和希雅的约会优先是确实的，不过，约会结束後我想靠我重新调查过企业关联一遍。不要像雷利迪斯公司那样啊。而且，在隠密调查上没有人能超越他，应付对这边的行动不是很透测的对手，那家伙才是最适任的。嘛，有必要的话我会去帮忙的」
耸了耸肩膀那麽说着阿一，重新打起精神来说出提案了。
「比起这件事，希雅。这里，虽然还在英国，但要不要继续去寻找据点？旅行的日子还很长」
「古代遗迹怎麽办？」
「备案。英国也有很多自然丰富的森林。有魔女存在的森林很出名。魔术和魔法一类的超自然的故事也是老生常谈的东西。或许，会发现新的地球奇幻吧？」
「噢噢，那很不错呢！那麽，剩下的日子就到英国的森林约会吧！」
希雅高兴地一蹦一跳着。
阿一也很自然地使脸颊绽放出笑容。
虽然被某股巨大的力量给盯上了，不过，在露出那麽天真烂漫的笑容的兔子的面前，感觉都是很枝微末节的问题。
和希雅享受完重要的时光後⋯⋯之後，姑且，会先看看卿的情况吧，这样在心中嘀咕的同时⋯⋯
开心地在笑着并且面对希雅伸出来的手，阿一强而有力地一握了。
从上周开始，祝贺动画化的贺词就不断涌现而来。
真的很谢谢大家！
预定要在１２月２５日发行，外传「平凡职业成就世界最强　零１」的发售日，会於１２月２８日
延迟发售。⋯⋯因为发生了许多的状况。
７卷如期会在２５日发售。
对有预定的朋友、很期待的朋友，打从心里感到很抱歉。
虽然会延後三天，不过，还请多多指教。


◎托塔斯的旅行记①
在『归还者』的骚动显露出平息下来的时候，在几天长假过後的某一天。
在自己家里的客厅里，阿一遭遇上令他感到非常为难的状况了。
「想要通过这里，就要先跨过母亲的屍体」
「⋯⋯」
母亲菫，不知道为什麽反覆地在左右横跳挡住去路。
视线很锐利，动作很灵敏。小声地「卡巴迪卡巴迪卡巴迪」在嘀咕着⋯⋯不是反覆在横向跳跃，而是在模仿印度的国家竞技运动。（注：卡巴迪 ਕਬੱਡੀ，是一种起源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运动，类似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而攻击方在进攻时会一直喊卡巴迪⋯）
明明是要去厨房拿喝的，为什麽，母亲会使出印度的运动全然就是一个谜。
而且，要是说谜的话，
「阿一。不快点给你爸爸一点反应他可是会哭的哦」
堵在背後呈现一副JOJ◯站姿的父亲──就是愁了吧。
也就是说，现在的阿一，是打算要去厨房拿喝的，却不知为何就在客厅被在玩卡巴迪的母亲和JOJ◯站姿的父亲给包围起来。
阿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後，
「虽然这种事情不想跟父母亲讲，但⋯⋯别怪我讲得很难听啊。──超碍事的啊」
「甚麽，竟然这麽对父亲说话！讲得有点太难听了吧！请你道歉！」
「喂，怎麽可以对母亲这麽说话！那有点太过份了哦！给我道歉！」
菫和愁彼此的视线重合在一起了。双方，好像都认为阿一的话是冲着对方而来的。没有想过，会是在说自己。
「等一下老公。当父亲的人怎麽能在客厅露出JOJ◯站姿啊？　现在的你已经是很惹人厌的人了，不过，在这世上可是到处都会有的喔」（注：JOJO站姿，不懂自己去看空条城太郎的姿势。另外这里的站姿可以当成是站三七步的样子）
「啥？我不懂这是什麽意思？在怎麽看都是在家里跳卡巴迪的母亲要更惹人厌才对吧？不要逃避现实了啊，菫」
一拍。「啊啊？」「噢噢？」地，互相缩短着距离，南云家的夫妻档将儿子将在中间成了三明治。
在搞不清楚状快的夫妻吵架爆发开来下，阿一像是在忍耐头痛一样在揉着太阳穴。
「总之在你们夫妇吵完架後，到底会有什麽打算不是吗？」
互瞪着的菫和愁，咻的一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之後，直到刚才的险恶氛围都到哪去了呢就以同声连器的模样说出愿望了。
「『我想要来一次异世界旅行！！』」
菫和愁让眼睛闪闪发亮起来。看样子，似乎想去托达斯的样子。自从连假开始，就想要来一趟家族旅行了吧。好像期望可以去异世界的样子。
「⋯⋯托达斯啊。不好意思，必须往後延一点时间吧？虽然不是不能去，但我这边的计画会整个被打乱掉的哦」
是有去托达斯的方法。方法很简单。有罗针盘和水晶钥匙的话，任何地方都到的了。
话虽然此，不是全然都没问题。那是需要花费的。要在异世界之间移动会就必须要耗掉夸张到不行，庞大到惊人的魔力。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移动的。
姑且，是有勉强够用够用的魔力存量。有归有，但直到确立出能够以更为轻松的方式自由往来於异世界间之前有计画性去使用是必要的，只是单纯想去玩而使用就很令人犹豫了。
面对阿一一脸苦涩的样子，只是，使堇和愁在说了「就跟预料中的反应一样啊」後就显露出得意的表情了。
然後，就在惊讶着的阿一面前响起了信号般的口哨声。顺便一提，菫是用嘴巴在不是以吹口哨的方式下发出「哔─」的声音来。
就在口哨声在南云家内响彻开来後不久，复数人影就出现在客厅里面了。不使用传送门的转移──『天在』
当然，现身的人是月，接着就是被月转用过来的蕾蜜雅、希雅和缇奥。月她们就用像是被训练过的剧团演员一样的流畅动作开始移动起来。
「我想去！异世界！我想去！异世界！」
在菫带头发声之下，就照着从第一个人开始领唱起来的是缪、月、蕾蜜雅，以及堇直直地排一列，开始玩起蒸气◯车了。（注：チューチュー◯レイン，是Choo Choo Train这首歌的歌名，是放浪兄弟所演唱的歌曲）
缪一边笑一边尽力地用那娇小的身体在描绘出一个圆，稍微晚一点月也以面无表情总觉得很开心的一样在画起圆来。蕾蜜雅也同样「喔呵呵♡」地在笑着出色地跟着动起来。
阿一认为。这些家伙，絶对有练习过吧。同时，以得意洋洋的表情在陈述要去异世界旅行的母亲有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而感到不爽了。
「去啦！」
「我想去异世界！」
「我们去一趟！的说！」
回过头时，缇奥、愁、希雅并排在一起摆出後仰中二站姿了。像是经过反覆钻研过一样的JOJ◯站姿。（注：香ばしい，就是一群人站成一排摆出JOJO的招牌站姿的意思。而日文对这种姿势的形容是指头脑有病的怪咖）
在前面，有着一群很完美地再现出尽管很有明确不清楚正式名称，但是不知为何会令人很感到在意转圈圈舞蹈的母亲一干人等，以及在後面更还有令人难以忘怀完美地摆出後仰中二站姿的父亲一夥人。
「想看看儿子稍微有优点的地方～♪」
「我的梦想就是被儿子带去旅行啊～。想来一趟孝亲之旅啊～」
母亲和父亲马力全开在耍小孩子脾气了。
阿一的太阳穴激烈地肿胀起来了。
正当对双亲这种怪异行为感到伤脑筋时，以面无表情在转圈圈的月开口说话了。
「⋯⋯阿一。去做该做的事虽然很重要，但是善待家人也是大事」
「月⋯⋯」
突然，就收到来自月的念话了。
『⋯⋯而且，义母大人和义父大人，很想知道阿一走过的轨迹。不是单纯的好奇心。因为你是他们深爱的儿子』
『⋯⋯』
『⋯⋯我知道。阿一，不想让义母大人她们，知道太多关於自己的事。没错吧？』
『⋯⋯是啊。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去知道』
『⋯⋯义母大人她们，也很清楚那样的阿一的想法。但是，正因为如此，感觉才想要知道。为的就是要在知道後，像阿一传达现在不用去抱持着那种想法也没关系』
阿一望向天空了。
托达斯的世界，是和月她们相遇的重要之地。没有逃避的感觉。
可是，同时，在那个世界对阿一来说也是个监狱。为了逃离，想要回家所做过的事，在地球可是会以凄惨来形容的东西。
一点都不感到後悔，有必要现在也会去做相同的事。
话虽如此，一提到各种已经发生过的事，而特意要去追寻那些足迹要让自己有实感的父母亲，到底就连阿一也会感到犹豫。
尽管如此，即便确定透过这麽做之後父母亲看待自己的神色也不会改变，但对做儿子的人来说，是不该有犹豫的理由才对。
虽然已经多次往来於异世界间移动了，但并没有带着菫和愁去过，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面对在踌躇着阿一，月一边孩子跳着转圈圈舞一边像是在往背上靠一样说起话来。
『⋯⋯我也想知道。阿一，是以怎样的心情，跨越种种的苦难，而回到义母大人和义父大人的身边的。她们二位有知道的权利。阿一，可以答应吗？』
「⋯⋯既然月都说成这样了，就已经没办法逃避了吧」
没错，逃避。那不是，南云一的作风。
阿一以自嘲的感觉笑了笑之後，就莫名地松开肩膀上的力气了。
「唉。我知道了啦。母亲、父亲，下次的长假就招待你们去托达斯，就不要在家里，摆出蒸气◯车和JOJ◯站姿了」
忽然，「哇～！」地一声菫和愁便举起双手显露出感到喜悦的神色。还一边小跳跃起来一边击掌。
不由得，就想对她们的嬉闹吐槽一句「你们是小孩子啊！」了。光是这样，对能知道阿一所度过的异世界感到很高兴起来⋯⋯
「成功了耶，老公！这样就能去看大量的兽耳看到饱了哦！」
「喂喂，菫。别忘了活生生的艾露夫啊！会颤动的尖耳可是难得一见的！」（注：エルフ，这里改成艾露夫是为了跟下句对话产生连动。知道是指长耳族或森精灵就好）
「那种事情我当然知道啊！特别是女孩子！於戏，期待活生生的エロ夫真令人感到痛苦⋯⋯」
「搞毛啊な！」
阿一往月看过去了。
「我的足迹怎麽了？」
「⋯⋯那、那个当然也想知道，应该⋯⋯」
月的视线激烈地游移起来了。二人在「エロ夫！活生生的エロ夫！」地连呼了一段时间後，不管怎麽看都看不出是想要去知道儿子经历过的事的亲情。倒不如说，完完全全都暴露出自己的兴趣和慾望了。
因此，虽然有人连续有力地在拉着阿一的手，但⋯⋯
「爸爸。エロ夫是什麽？」
缪纯真的提问。那双眼睛因好奇心而闪耀着。断然，不能教导那二名污秽的大人话中的意思。纯真的眼睛让人有那样的感觉。
阿一朝菫和愁投以空虚的目光同时，
「缪。世上会有不应该去知道的事。」
「？？」
没错，就这麽回答了。
连假开始的当天早上。
在南云家的客厅里有着非常多的人。
「香织？我的天使？是不是该换换心情了？你瞧，父亲还是排除万难要一起去了。对吧？」
「⋯⋯」
虽然在客厅的沙发上，举止很好将脚并拢，还将手放在膝盖上端坐着，但香织的表情却没有隐藏起板起脸来的神情。
面对那样的香织──白崎智一死命地在讨好爱女的欢心。
「香织，叔叔真的很消沉，应该可以原谅他了吧？」
在香织身旁一边苦笑一边在调解的人就是雫。
「智一君也一样，很操烦女儿的事情啊」
「⋯⋯父亲？那是什麽意思？倒不如说让人感到辛苦的，我认为就是知道家族内有着令人意外的里事业，和难以理解的行动原理的我吧？」
「⋯⋯你在自寻烦恼吧」
说出与智一有同感的话语，在承受着来自雫的不快目光而将视线移开来的人就是八重樫虎一。在虎一身旁，同样将视线移开来的人就是身为祖父的八重樫鹫三。
「呵呵，智一先生和小香织关系真的很好呢」
「⋯⋯不论何时都很让人感到丢脸的喔，雾乃女士」
在客厅的桌边有二名淑女正一边喝茶一边在悠闲地在眺望父女纷争。一位是八重樫雾乃，另一位则是白崎薫子。各自是雫和香织的母亲。
听到这次的连假南云家要去托达斯旅行时，香织和雫就表示我们也要去！陈诉之下的结果，就像这样双方的家人就在南云家的客厅里集合了。
很不巧，除了这两组家庭之外的家庭都配合不上连假，除了另一组家庭外这次都只能推辞了。
为了将最後一组要去托达斯旅行的人带过来，现在，阿一 并不在南云家，所有人都在等待他回来。
事实上，薫子是菫所画的少女漫画的大粉丝，且得知不知道漫画本身但却很了解写实电影的原作者的真实身份就是菫时便兴奋到举起拳头来，还兴高采烈地和参与对话蕾蜜雅和缪这对母女聊起海人族的话题⋯⋯
愁去调侃智一，造成真的火大起来的智一就往愁袭击过去⋯⋯
被月嘈弄的香织，则很窝火地就扑向了月⋯⋯
希雅则是想要见识一下鹫三和虎一的八重樫流（里）之技，於是就在院子里意外地披露忍──古武术了⋯⋯
在那座院子的树上，有着一头从一大清早就被以草蓆卷起来倒吊着的废竜⋯⋯
附近的邻居，在看见那样的南云家的院子时都会大吃一惊而快步通过⋯⋯
使南云家是住宅街的魔境这附近的谣言加速起来⋯⋯
就这样一来一往在打发时间。
客厅里的空间，突然间就开始软绵地扭曲起来了。是『传送门』在连接空间的证明。
果然，人可以听过的椭圆形的洞穴就延伸开来了。
「那个臭小子，还没有死心而罗嗦个不停啊。果然，是要好好地去一次犬神家了？」（注：犬神家，是阿一的口误是NETA犬神这部作品而将古川太一这名爱子的青梅竹马当成小说中那个男主角在看待，这个角色是後日谈１最後一篇所出现的人物）
「就说了，阿一君你为什麽这麽拘泥在犬神家上啊」
「太一君也不是个会找麻烦的孩子。话说回来，真的跟任◯们好像呢。好厉害～」
出现的人是阿一和爱子，以及爱子的母亲昭子。
畑山家就只有昭子一个人参加。其他的家人，都因为季节不能放着农场不管所以这次就不参加了。等待下次往来异世界之间比较容易时才会一起前往吧。
一边在讲些什麽一边穿越空间而来的阿一，就看见二名吵到扭打起来的二名父亲和和二位老婆，以及在院子里披露着火遁或是变身之术八重樫家，还有笑嘻嘻在逗弄缪的四名夫人时，说了一句。
「诶？怎麽会这麽混乱」
明明才离开快三十分钟，为什麽家里会显露出热闹到不行的情况而让表情变得尴尬起来了。
而且，一看见睁圆着眼睛的的畑山母女，
「爱子家，非常和平啊。我，很喜欢畑山家～」
「嘿耶！？是、是这样吗？耶嘿嘿～」
「啊啦，被阿一说了很令人感到开心的话了呢。下次，再来我们玩吧。托爱子的福家里的水果可是最棒的喔？」
「嗯。到时候我一定会去的」
阿一和畑山母女正和谐地在对话着。（注：畑，念「矽」这个音）
在脚边还在扭打成一团。「说起来源头可是你的儿子啊！」「哈哈哈！智君啊，你的心胸还真是狭窄啊～。难怪，最近的小香织，都很仰慕我这位『父亲』──」「不要再讲了啊啊啊！有点自觉好不好啊啊啊。还有，不要叫我智君」，白崎家父亲和南云家的父亲正彼此在对对方发动寝技。
顺便一提，在他们旁边还有「气死死死死死人了，月你这个大笨蛋」「什麽麽麽麽，香织你这个大白痴」地用猫拳和猫踢在应酬着。
并且「爸、爸爸啊！救我！」地，缪被夫人集团当成猫咪在揉捏起来疼爱着，而喘不过气来伸出了手，另外在院子里则是展开了希雅ＶＳ鹫三＆虎一，使得雫拚命地在阻止中。
结果，到所有人都冷静下来，终於能够出发时已经是过了一个小时之後的事情了。
所有人，带着不会造成妨碍程度的行李，往南云家的地下走去。
各家的亲属们显露出「相当深的地下室⋯⋯」般的惊讶，而职业是建筑师的智一则是「建筑基准法⋯⋯」地在嘀咕什麽起来。
不久虽然能看见楼梯的终点，但前面却有一面墙挡住去路了。
就在该怎麽办呢以及注目之下，阿一就将手放置在墙壁的一角上。随即，鲜艳的红色光茫就在整面墙壁上奔窜开来，使墙壁分成两半。响起「噢噢～」这种感到赞叹的声音了。
「是使用了魂魄魔法这种魔法了吧。没有阿一君同意的人是絶对进不到里面去的。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灵魂会被调查是否适合。当然，我是被认可的人哦！」
香织，主要是要在向父亲显露出得意的表情。在「我可是被阿一君信赖着的哦！」这种意於言外的主张下，就使智一显露出一脸女儿刚才所显露过的『板起脸孔』的表情了。
但是，却在下个瞬间大吃一惊起来猛力地吐嘈了。
「给我等一一一一一一下！明显太过奇怪了吧！？为什麽这里会这麽宽！」
没错，阿一很自豪的地下空间，正好有着剧场般的宽广。不管怎麽响都侵犯到附近其他人家或是公路的地下了。
作为在被限制的空间里，要如何创造出『宽广』而大伤脑筋的建筑师来说，有如是在表示「罔顾建筑基准法！」「他人的土地是我的。国家的土地也是我的」的地下空间是断然无法认同的吧。
在身为一级建筑师的自己面前，都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给展现出来了不是吗，啊啊！？朝着阿一投以像是在这麽说一样的目光的智一，使阿一苦笑的同时说起话来。
「如果暴露出去应付起来会很麻烦，所以不会发生需要被担心的事情的哦。在空间魔法这种魔法的作用下，所扩张出地下空间。您知道香织拥有宝物库吧？原理和那个是相同的」
「这、这样啊⋯⋯⋯魔法，真的这麽万能啊⋯⋯」
智一显露出一副作为建筑师的常识都从根本被颠覆了的神情望向天空了。
勉强地无视掉一旁，「阿一君很厉害对吧？对吧，没错吧？父亲也这麽认为的吧？」地在寻求同意的My Angel充满压力的视线了。就连以被吓到的眼神，在看着那样的自己的妻子的视线，也很努力地在无视着。
「呼嗯。这个很不错啊。从刚才开始智一君的大呼小叫都不太会产生回音。地板和墙壁也都很耐的住冲击，好像不会给周遭邻居添麻烦很适合用来训练的样子。话又说回来，只是待在地下就让心里感到雀跃了啊」
「嗯。阿一君。这座地下空间，能不能拜托你也在八重樫家的地下打造一个呢？」
「父亲！？祖父！？　还要让家里变成怎样的一栋房子呀！？」
一边踩了踩地板，叩叩叩地在敲着墙壁的同时八重樫流的家主和代理师傅在倾吐出佩服和慾望。就连女儿（孙女）「住手啊！」这种悲鸣般的制止声也一起当成耳边风了。
「⋯⋯雫ＯＫ的话，我是不会吝惜的」
阿一，这样下去会增加女友的劳心吗感到很犹豫而看了看雫之後，雫嗡嗡地摇着头表示出「坚决反对！」的意思了。
「阿一先生，个人性质的地下空间也可以请托你吗？想要用来与被魂魄魔法给限定住才能进来人到空间内进行商量⋯⋯」
「母亲！？」
雫没有友军了。用将食指抵在脸颊上微微地偏着头摆出这种玩小聪明般的举动的雾乃的视线就笔直地锁定在阿一身上。
阿一一脸尴尬的同时，说了一句「有机会的话会去商量的」，总之就将问题给搁置到一旁了。
除了某个Bug兔的父亲之外，对来自妻子～们的家人的言行都会极力去考虑一番的阿一来说，对於明快地做出处置是会感到犹豫的。
「呼嗯，即使都听过很多次了，但就是对会使用慎重措辞的主人会感到一股很深刻的违和感呐」
「对呀～。自从来到地球都过很久了，都有好几次看见这样的阿一先生了呢」
缇奥和希雅，露出无法形容的表情在看阿一了。二人同样，都在非常不讲里会很强硬地击溃的魔王阿一才是阿一下，面对出现了会去顾虑他人的言行时就不知道为什麽会使身体瑟瑟地发抖起来只感受到一股恶寒。
话虽如此，那也是在将妻子～们的家人全都当成很重要的人物这种阿一的想法之下才没有打算去制止。
在地下空间，原本就是阿一的『地下工房』的深处在前进着。到处都有放置链成的素材，或是现代技术的物品，特别是制作出来的格雷姆就非常引人注目。
在来自应该一定程度很习惯了的月她们和堇她们很罕见地让视线旁徨起来在张望四周时，阿一便往保管着许多资料的书架上拿出几本书来了。
随即，书架就响起了轰轰轰地厚重的声音便往左右两边分开来。在深处的墙上有着比这个还要更为厚重又庄严的双开式的金属门。
看见它，而忽然涌现出疑问下，使愁微微地感到困惑而询问了。
「话说，阿一。要怎麽使用那扇门？如果有那个叫做水晶钥匙的东西，要从哪个地方去连接空间呢？」
在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下使所有人的视线都往阿一集中过去。
「确实是那样子没错。姑且，这扇门也是神器，对魔力的节约可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哦。座标的特定或是か固定是没有必去使用魔力。就有能够减少二成消耗的效果了吧」
「原来如此。好像，出口就固定在对向世界的王宫吧。哈哈，父亲认为，这方法肯定是非常不错的理由喔」
阿一忽然将视线移开了。其实八成理由是这样没错。顺便一提，这扇门有偷偷地取名为『世界扉』这个名字。
使用魂魄魔法固定住被上锁而移到工房里面来的门，在设置於隐藏在书架後面的时间点上就能明白是兴趣全开所使然的结果。
察觉到的月这群妻子～们的视线显得很温柔。缪的一句「爸爸！这座书架很棒喏！」称赞则是在恶趣味的意义上在心里回荡开来。菫只说了一句「你明白呀？」後就藏不住在窃笑着的表情。
「总、总之，要打开门还要再稍微等一下」
阿一从宝物库内取出水晶钥匙後，就插进并不是很需要这麽做的世界门的钥匙孔内了。然後，在没有特殊意义下世界门整个开始放出鲜红色的光芒，这又是并没有特殊意义而又有什麽意思的纹路就浮现出来。
从魔晶石内抽取预先储存下来的魔力同时再次注入魔力之後，不久世界门便在神秘和迫力下开始放出盈满视野的光芒了。当然，这也是无意义的举动。（注：上下两句的描述只是阿一的中二病发作，觉得这麽做很帅，当然会对应到第４节所发生的事）
这时，为了减轻阿一的负担月她们也加入进来进行魔力注入，各自的魔力光色彩鲜艳地照亮整个地下工房。
菫和愁，都被那神圣的景象所着迷而睁大着眼睛。就连其他亲属也是如此。
不久，默默地将在地面上行使作弊能力的阿一他们的魔力都带走的水晶钥匙和世界门，终於成功连接托达斯侧的空间了。
阿一，转动水晶钥匙。卡拉一声，响起一声沉重的开门声，在门打开来的同时，叮咚！响起如同钟声的声音了。这是，让王宫方面知道『开门』的声音。
在满溢着阿一的鲜红、月的黄金、希雅的淡青白色、缇奥的纯黑、香织的白银、雫的瑠璃、爱子的樱色这七色之光而打开来的世界门的门前，被逆光照耀的阿一回过头的同时浮现出笑容了。
然後，
「那麽，我们出发去异世界旅行吧」
这麽说就打头阵往光里面踏入进去。
菫和愁，在互看了彼此後哗地就绽放出笑容，发出「呀呼呼呼呼」地欢呼声同时就为了追上儿子而跳入进光芒之中。紧接在後，月她们就接着浮现笑容进入了。
「来，父亲！母亲！我们走吧！」
「噢、噢噢，是是、是啊！但是，这真的没问题吗⋯⋯」
「到底，还是会有点犹豫呢」
胆小的智一，和一身紧张氛围的薫子。香织握住那样的双亲的手一拉就往传送门跳入进去。
「呐，那个，爱子。虽然知道是没问题？对面那边，那个，都看不见吗？」
「⋯⋯应该是看的到，但是⋯⋯唉。是阿一君过度表演的缘故哦。真是的⋯⋯有时候就是会变成小孩子」
浮现出感到没辙的表情同时，爱子还是牵起腿软着的昭子的手引导进入到光芒里面了。
看见那样的白崎家和畑山家的种种，雫便「果然，正常是会变的比较旁徨呢。我要稳重一点才行啊！」地在给自己打气。
「这一年来，都有过这类奇怪的体验了。库库，却还是变的很不成熟了呢」
「也不是不能理解啊，父亲。那可是剑与魔法的世界喔？男人会感到雀跃是理所当然的。八重樫家的第一名就由我来拿下吧！」
「唔，虎一你这臭小子！敢抢先我可饶不了你哦！」
「真是的，男人就是不管什麽时候就会跟一名少年一样呢？但是，呵呵，我也是七上八下静不下来也没办法去说别人呢。请等等我，亲爱的！义父大人！」
八重樫的各位都欢喜地跳进光芒内了。剩下女儿。
在广大的地下工房，雫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下来了。对家人来说是要到未知的世界去旅行明明都鼓起干劲了⋯⋯，眼神都变的很空虚。
但是，在看见光芒渐渐地减弱下来时一下子回过神来之後，
「等、等等我─っ！不要把我留在这里！」
这样一句，扯开嗓门的同时就急忙往传送门跳入进去了。
『世界门』被设置在南云家的地下工房
在充满七色之光下连起世界与世界的那扇门，有人感到很惶恐，有人是用很习惯的样子，更有人是欢欣地钻过去了。
就这样，在叮咚这种教会钟声响彻开来之中，因眩目眯起眼睛来的他们，终於在得以确保视野时，飞入眼底的是──
「⋯⋯这里就是异世界」
「哈哈⋯⋯好壮阔啊。除此之外，就形容不出来了」
状况的大自然。
托达斯侧的世界门，是在王宫内以空中回廊连接起来的高塔顶层。当然，视界是三百六十度的大广角。
在【神山】崩毁之下，虽然拜见不到过去曾彰显出其威容的最高峰，但反倒使视野变的很清楚。
往北延伸出去的山脉地带，正是在奇幻电影中才能看见的异世界的光景。往南则有广大的大平原，和近在咫尺的王宫，以及响起复兴的音色的王都景観。
即使在地球也会有同样壮阔的景象。只是，不用解释，用肌肤所感触到的空气，能察觉现在就在塔顶上的人都着迷上托达斯的景色了。
这里不是地球。是剑与剑魔法的奇幻异世界。
面对菫的呆然嘀咕，使愁同样地睁大着眼睛同时同声一气了。
透过那串声音，才终於是各家的亲属们都忽然回过神来。
圆柱形的高塔，拔地而起约有一百米左右。姑且，大抵是有设置栏杆，但正常对於要靠近到边缘去时是会感到害怕的。
但是，智一也好薫子也好，鹫三和虎一，就连雾乃，以及昭子都一样，追在抢先一步将手攀在栏杆上的菫和愁後面让视线巡游起眼下来了。
「⋯⋯嗯，嗯。哎～，眼看到的，都是正在复兴中的海利希王国的王都」
突然，月就单手往王都指过去的同时，以在演戏的模样说出那些话来了。
「月？你在做什麽？」
阿一代表大家询问了起来。
「⋯⋯我是月导游。我的使命就是要替团员们做导览！」
「诶？为什麽会是导游？」
「⋯⋯在修学旅行时巴士上的导游很厉害，看见他而感到很开心就想模仿了」
「这、这样啊。话说，那名导游，就那麽厉害吗？」
很厉害。在精神力上。
月这麽说完後，就咳嗽了一声。
「⋯⋯然後，请看看那边的瓦砾山，那是过去能与地球上的珠穆朗峰相提并论而自豪的【神山】。是阿一让陨石掉下来摧毁掉的」
「『『『『『⋯⋯』』』』』」
总之，一脸复杂的表情有三种，搞不清楚在想什麽的表情有三种。以及，
「不愧是我儿子！干的真是漂亮啊，喂！是你摧毁掉异世界的珠穆朗玛峰的啊！」
「请稍微教训一下！为什麽会变成这样啊！」
明明儿子都进行过将地形整个改变的大规模破壊，但不知为何菫和愁这对南云夫妻却是情绪很激动在喧闹着。
面对露出无以言语表情来的阿一换成香织来回答了。
「因为是敌人喔，在知道人是从【神山】那边出现之後，那麽就在开战後不久把【神山】整个轰飞就好了！是这麽考虑过的对吧？那时候好惊人呢」
「对呀。无数的陨石就从天而降，陆续往【神山】直击过去⋯⋯如大地震般的冲击扩散开来⋯⋯可以说世界末日将近了，我，是这麽认为的」
雫望向远处在诉说着。带着一脸复杂表情，智一询问了。
「阿、阿一君。你，真的能让陨石落下来吗？我在想难不成，在地球是办的到的吧？」
「⋯⋯」
阿一先生迅速地移开视线了。就算是在地球，也随时都能让陨石落下来，到底说不出口。岂止如此，还将大量的卫星兵器架设在轨道上，随时都能发射出太阳光集束雷射，更是难以透露出来。
话虽如此，从态度上是能察觉到的。智一的表情变的更加复杂了。香织不知为何还露出很得意的表情也是原因之一。我的天使，是何时变成了会对大量破壊感到自豪的孩子了呢⋯⋯
而，这时候愁像是判断出氛围一样，砰的一生就将手放在智一的肩膀上了。就在智一忙於重新思考关於爱女的情操教育方面的事情而露出郁闷的视线之下，愁就说了一句「放心，就交给我吧」用很爽朗的笑容竖起大拇指点了点头後，
「听好了，阿一！絶对不能在地球上使用哦！知道没！答应父亲我！」
很罕见会去用强硬的口气这麽在训斥。阿一在大感惊讶的同时「知道了啦。我不会去用那种东西的」地以苦笑的感觉在回答。
但是，
「真的吗？絶对哦？真的真的不可以去使用！絶～对哦！真的──」
「假惺惺个毛啊！感觉阿一君会去使用！？从以前就有在想了！阿一会有破天荒的举动都是遗传自你吧！南云愁！」
智一咆哮了。当事人的愁「智君真的做出良好的反应了啊」露出感到很开心的表情。智一的额头上劈哩地浮现出青筋就不用说的了。
智一ＶＳ愁的互杠就快要再次展开了。在旁的薫子「我们家的老公每次都这样，真是对不起」且苦笑了起来，而菫则是「我们家的老公才是，好像很重意智一先生⋯⋯很对不起他是笨蛋」地相互在道歉了。
而，这时候月导游小姐则是丢出了会更加使场面陷入混乱的炸弹发言了。
「⋯⋯顺便一提，在【神山】上有着这个托达斯最大的宗教圣教教会的大本营，但是就在教皇成了被邪神所操控的人偶的状态下，最终被炸死了。是爱子做的」
「哇！？」
爱子被那句言语之枪贯穿胸膛而瘫倒下来了。昭子「事情是有听说过，但重新看了看事件现场後⋯⋯已经说不出话来呢⋯⋯」用有些铁青的表情很微妙地在颤抖着。
「哎呀呀。爱子老师明明就像一只小动物一样可爱⋯⋯意外地很激进呢」
「呼嗯。为了学生而大量炸死人也在所不辞⋯⋯正是教师的借镜啊」
「雫的级任老师是你真是太好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警察先生，是我做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雾乃很有气质地用手遮住嘴角的同时发出「厚厚厚」地笑声，而虎一和鹫三则是赠以称赞的言语，但⋯⋯对爱子来说那反而好像成了补刀。
在心理创伤和罪恶感的强烈双重刺激下，就带着空虚的眼神趴在地面上开始连呼起道歉来了。
做出很幼稚的事，家人在面前吵架，相互在道歉，青着脸，以错误的价值观在称赞⋯⋯
看见那幅景象的希雅浮现出乾笑的笑容，而提噢则是用很为难的表情说起话来。
「虽然是有预料到了，但托达斯之旅，果然会变的很混沌吧」
「或许应该要把人数压缩到最小量才对啊」
另一方面，
「爸爸啊～。还不下去吗～」
「啊啦啊啦，即使在这种状况下都还完全不动摇而感到很无聊⋯⋯缪的话」
缪已经进到升降梯内在催促了。姑且是知道眼前所发生的混乱情况。蕾蜜雅对女儿的神经线变得越来越粗而显露出无以言喻的表情了。
包含那样的缪她们在内，阿一仰望了晴朗的天空後，
「糟糕。已经想回去了」
深深地，将那种话语嘀咕出来了。
对期待深渊卿编的各位，感到很抱歉（汗
不管怎麽想剧情就是推敲不出来！
所以，庆幸的就是能将想到的闲话性质的故事搬上来分享。
顺便一提，希雅的长编具体的内容也还没有想到。
处在要怎麽写还不知道的未定状态。不管如何，明年的第一个礼拜六就会写点什麽长篇了
想了想把就把故事断在这里。
今年，还剩下二周，不过，还请多多指教！
顺便说一下，在托达斯的旅行记变多的关系下，要是提出想要看的人变多的话，我想就会像月的日记或是学生生活系列一样，偶尔会穿插进来。


◎虽然是原，但我可是王女喔（漫画家兼偶像的莉莉时代）
莉莉安娜从托达斯移居到地球，而就经过许多◯◯的王女变成偶像王女的莉莉之际。
阿一，一只手提着一个装有东西的袋子漫步在夜路上。
前往的地方是菫工作时所借用来的公寓。
即使变成超级偶像，莉莉都没有舍弃『漫画家王女』的立场。有时间就会在菫的工作地点画自己的漫画，就连现在都还在当菫的助手。今晚也一样，都是在做这种工作的时机。
顺便一提，菫的工作室是考量到自己家和出版社之间的距离才借来的，原本使用『传送门』转移过来会是最省事的。
尽管如此，阿一这样子走在会让皮肤感受凉意的夜路上，纯粹是要感受一种氛围。
某位存在感很低的朋友说过，神器太过便利又万能了。某种程度，内心要是没有自制和自重的话就会进入到怠惰的领域，所以连阿一都「确实」的一句并点头赞同了。
因此，没有被逼至必要，会像这样用自己的脚，踏在地球的常识所能接受的范围。
「好冷啊⋯⋯」
虽然呼出来的气还没有变成白烟，但已经就快来到红叶也要告终的时期了。在世上，正是到了要在夜里穿上保暖的外套的时节。
因为肉体很强韧虽然没有必要，但阿一也不免随俗穿上一件稍微厚一点的毛料长外套了。
阿一今天的打扮是，一条黑色的牛仔裤和领口很宽松的白色衬衫。而且还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外套。服装本身虽然很朴素，但就旁人来说搭配却是非常的好。乍看之下都能明白那是不便宜的东西，总觉得会提升阿一的男人味。
事实上，刚才擦肩而过被认为是要回家的女性，都在擦身之际来回好几次地将视线看了过来，对女性而言在夜路上和异性遭遇时会让人忘了警戒心好像感觉并不壊。
其实，阿一最近的装扮大体上都是由蕾蜜雅在打点的。
她和缇奥，从一开始就负责起阿一所创设的『有点利益的珠宝店』的设计和经营了，不过，现在也经营起包含服饰相关的事业项目。
蕾蜜雅的洋装设计也好，缇奥所研究出来和洋合璧的设计也好，都很能引起话题性而使事业完全处於步入轨道的状态。其中，蕾蜜雅就将自己公司所制作并设计出来的衣服和配件带回来让阿一穿上了。
因为蕾蜜雅看起来很开心，阿一大抵上，都常常会照她所说的来打扮。
闲话就到此。
悄悄地享受着夜晚的空气和宁静的同时，正当就快要到达公寓时，阿一意外地停下脚步了。然後，很快地将眼睛眯细起来。
就在好像是社团活动结束刚要回家去的女高中生一边来回在盯着阿一瞧的同时一边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她就用「哎呀，偷看被发现了！」的感觉打了个哆嗦就加快起脚步了。
当然，阿一对女高中生的偷看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的感觉。
「⋯⋯算了吧」
稍微踌躇一下并将使视线往手上的慰劳品看去的阿一，就在耸了耸肩膀後再次行走起来了。
菫所借用的公寓虽然不是大厦这种高级住宅，不过，安全性是很好的。也有管理员常驻，阿一向原本是警官且认识的管理员打声招呼後就进到里面了。
搭电梯上到十楼。就在那里，阿一不知为何在弯起眼角的同时，就对很为难又感到很怀念的什麽叹出一口气了。
重新打起精神按下对讲机。朝摄影机露出脸部後，就听见「好～！马上就来！」的声音。
「欢迎光临！阿一先生！」
从短短几秒就被打开来的门後面就看见最近常在电视出现的偶像──莉莉安娜扑过来了。还绽放出和在电视上所看见的笑容有着显着不同如花开般的满面笑容了。
「哟，我来兼差当帮手罗」
回以笑脸，阿一就举起提着的袋子。保温袋里面装着热三明治等温热的食物。是希雅亲手做的热三明治，从面包开始都是用低糖素材所做成的是女性会喜爱的宵夜。
「呵呵，谢谢。来，请进来。虽然没办法说是冬天，但很冷吧」
「是啊。偶像好像都穿得很薄，比起我莉莉你才更要注意身体哦」
「放心吧。倒下来会使工作停滞也有会变成国家的致命伤的时候，所以从王女时代开始我就很擅长身体状况的管理了」
「⋯⋯比起倒下来也要努力，还不如不倒下来而努力还要更好啊⋯⋯」
比起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在意会不会对工作造成妨碍，毕竟莉莉从骨子里就是个工作狂王女了。
从阿一的手上接过装有慰劳品的袋子，莉莉安娜也接下厚重的长毛衣外套了。
房间里面很暖和，在会妨碍到工作下只穿衬衫会比较好吧，但⋯⋯
对旁观者而言，似乎就成了一名勤快地在照料回到家的丈夫的年轻太太了。
实际上，就是这麽认为的吧。
从打开来的室内门探出脸来的助手们也都路出相当贼头贼脑的表情。如图腾柱般纵向排列开来在窥视着的人其实好像都是菫的助手。
阿一面对被捉弄的讨厌氛围就皱脸来开口了。
「玛琪姐你们，是在贼笑什麽啊」
「我们可是少女漫画家的助手吧？看见这样的景象都被闪瞎了！」
「真实版的後宫男，光是还没亲眼见就很雀跃万分了呢。而且他，还是我们熟识的男孩子」
「一君，没有给小莉莉一个回家之吻吗！？」
从最上面开始，是最资深的老练助手萩原万智子（四十五歳），立志要成为一位少女漫画家但不知为何中途就转变成格斗漫画而至今尚未出名的若井司（二十四歳♀），拥有母亲是美国人还是混血儿却在无法对日本漫画视若无睹下因而从大学中退学立志要成为一名漫画家的瑠璃河安娜（二十五歳）
其他还有，被公认为是贵腐人，每次见面对会对阿一投以黏呼呼的视线的老助手青山鸣海（四十二歳），和副业（？）是在经营女仆咖啡厅的同时会穿上女仆装在工作的望月桃爱（二十九歳）等。
另外，菫的笔名是叫做『南乃紫丁香』，不过，紫丁香工作室的现在正有以上五名正职的助手。（注：スミレ，紫丁香。这里有多关联之意。紫丁香对应紫色也对应菫这个名字同时对应花名，所以菫的笔名也可以译为南乃菫）
不论哪一位都是母亲的同事，在被异世界召唤之前就有往来，就连回归後都还是会慎重地去与她们应对。特别是对最资深的『玛琪姐』和『娜尔小姐』阿一都还没办法抬起头来。（注：玛琪对应是万智子/まち子，娜尔对应的是鸣海，都是名字音译取的绰号）
二人同样，都和菫的年龄相近，对阿一会如同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在疼爱（也包含捉弄在内），在回归後不久出来见面时就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紧抱着阿一了。
就在对她们总会将与莉莉的关系拿出来起哄而露出苦笑时，菫就从里面出来了。很快，就两手拿着希雅特制的热三明治了。
「阿一，你太慢了。要快点用转移才对吧」
「？有那麽急吗？就算没有娜尔小姐和莫艾小姐，我以为是可以充分赶上进度的⋯⋯」（注：莫艾是望月桃爱的音译绰号，偏译也能翻成小桃）
「那个呀～。突然，在读完莉莉酱的作品後就产生出合作企画了。因为过程很ＯＫ所以才会相当赶的呀」
「不要跟我说过程很ＯＫ啊⋯⋯」
「哪有办法。谁晓得，娜尔的沙耶酱会因为肺炎而入院的吧？」
「肺炎？她没事吧？情况不对我会帮忙的」
「是为了慎重才去住院的所以好像没事吧。娜尔她啊啊，对於这种重要的时刻去住院女儿真是不会挑时机！这麽说而打算要到这里来。说到底都阻止她别这样了呢」
「哈哈⋯⋯不愧是娜尔姐」
顺便一提，这位叫做『沙耶酱』的人是鸣海今年才满十四歳的女儿。母亲要是贵腐人的话女儿就是腐女子而且阿一也有见过她。是和母亲很像腐味很强的女孩。（注：腐女的进化表腐女子→贵腐人→汚超腐人）
「莫爱小姐怎麽了？」
「莫爱啊，刚才⋯⋯⋯⋯在警察那边」
「你说什麽啊！？」
阿一激动到吐槽了。听说，好像是在经营女仆咖啡厅的女仆小姐，被品行不好的客人给纠缠住而惹得她很火大，似乎就朝对方的胯下猫下去的样子。（注：最後半句，比较正式一点译法是「似乎就粉碎掉对方的胯下的样子」）
惊动到救护车和警察，虽说是因为骚扰所引发的事件但因为是伤害事件当事者的女仆就这麽穿着女仆装去警局接受讯问了。莫爱小姐在丢下一句「在对我们家的孩子做什麽啊！」後怒上心头就跑去警察局的样子。就这麽穿着女仆装。
「这、这样啊。许多事重叠在一起了啊。算了，事情我都了解了。莉莉你那边没问题吧？」
「是的。我这边已经都在做完稿，所以可以来帮菫义母大人的忙。有阿一先生加入的话明天早上是来得及的！」
「⋯⋯截稿日期，是早上阿」
真的是在最後关头上的灾难啊，阿一苦笑着的同时就来到工作桌前了。然後，就很习惯地听起工作内容。
在异世界弑神，或是被熟人朋友称作是不讲理的化身或魔王陛下的男人，尽管如此却能用老手的感觉当起で少女漫画的助手的景象⋯⋯
内心里，一想到如果托达斯的人们知道的话，就会如文字所描述那样整个魂飞魄散吧，同时莉莉安娜也加入到工作里面来了。
一段时间，时间静静地在流逝着。能听见的是阿一和莉莉安娜在工作的声音，以及菫与助手们在享用希雅特制的热三明治的声音。
不久，只是一瞬间不知什麽原因而停下工作来的阿一，就在立刻重新展工作之际就用若无其事的模样问起莉莉安娜来了。
「话说莉莉。你最近，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或是很在意的事情？」
「在意的事情，是吗？」
菫她们都在一旁拚命将热三明治送进嘴里的情况下，眼睛也没有从工作台上离开来，手也没停下来在交谈起来。
是在寻找记忆吧沉默了些许时间後莉莉安娜就回答起来了。
「没有，虽然没有比较特殊的事，但是⋯⋯为什麽要问这件事呢？」
「嗯～。喏，莉莉，你有架设救助网路对吧？从开始做已经经过很久了吧？好像都在国外也展现出相当大的规模了不是吗」
「⋯⋯嗯，确实是这样。後来已经都扩大到都无法分割的程度了呢」
莉莉安娜露出在乾笑的笑容。眼里的光芒也在消失中。
「好像，正在形成财团中了吧？」
「好像是呢。不知道为什麽，就在事後答应了。是粉丝俱乐部的会员们所创立的⋯⋯⋯总觉得会令人感受一股圣光教会的气氛，所以有打算以『志工』协会的方式来硬推下去，但是⋯⋯」
莉莉安娜露出一副我，会到哪里去吧⋯⋯地，彷佛就像被河流给冲走的漂流者一样的表情。但是，工作的速度一点都没有放慢下来。
「莉莉酱的『万事屋』都是在做善事呢～」
「这样下去会成为新兴宗教的教祖大人呢」
「咦？你不知道吗，紫丁香老师。莉莉酱，已经在某部分上是圣女大人！教祖大人！地被崇拜了喔？」
面对司小姐的情报菫她们都「真的假的！？」一句并以发起兴趣。顺便还吃掉热三明治所剩下的部分。莉莉安娜的眼神越来越往死里去。当然，工作速度都没有减慢下来。
阿一苦笑起来的同时继续往下说了。
「看来啊，影响力好像都大到超越国家的程度了」
「那是⋯⋯或许，会开始出现不太好的动向吗？」
观察力很好的莉莉安娜，到底都不得不去关注这项情报。手停下了工作抬起脸来，睁大着眼睛。
就连菫她们也实在无法忽视了吧。强行用咖啡将热三明治冲进胃里往阿一那边关注过去了。
「是否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不知道。或许哪边会行动起来无法一语概之。不管怎麽说，影响范围扩及太广了。那正是对整个世界。采取先下手为强消灭掉这种手段会很没有效率」
「的确。而且⋯⋯就如刚才所说的那样，已经没办法脱身⋯⋯」
「如果莉莉真心期望的话什麽事都做得到的吧」
以莉莉安娜为起点，善意与善意重叠起来所产生出来的时代潮流。阿一也不认为莉莉安娜会期望主动去斩断那种潮流。
被以苦笑的感觉「不希望吧？」及视线询问时，面对知道的事情，什麽都做得到的话语，使莉莉安娜染红着双颊点了点头了。
哎呀─，真有一手！哟，一君你这个男子汉！阿一君！真会勾引女人！菫她们就这样吵闹起来。阿一的眼睛在感到动摇的同时就将她们都无视了。
莉莉安娜的脸颊越来越红，同时就重新打起精神询问起来。
「咳哼。因此，说起来就连在我身边，也要注意会不会发生什麽行动对吧？」
「不。虽然已经被包围起来却要去小心吗？　这个意思」
房间里沉默下来了。会感到沉重的沉默。正好在喝杯里的咖啡的安娜小姐就噗的一声把咖啡都喷出来了。
「姑且，在上来的途中就有对整栋公寓的监视装置一类的东西进行确认了，对四周的收音装置虽然也有做了不会被窃听的安排，但有相当多人就在这栋公寓的四周哦」
更加沉默起来。莉莉安娜也好菫她们也好，都愣住动也不动。
然而，在一拍後，就发出「假的吧吧吧吧吧」的悲鸣了。
「是、是是是、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的！？」
「等一下阿一！为什麽你会放任不管啊！母亲要是发生个万一你都无所谓吗！」
哪里会有谁都搞不清楚的人们在监视整栋公寓⋯⋯⋯莉莉安娜注意到的，就是菫她们对迫近到眼前的不稳定的事态所显露出来的动摇。
「与其说是放任不管，不如说那些家伙是今天才来这里的吧。花了几个小时在四周构筑出监视据点吧。二天前我过来时都还没有，现在一边工作的同时就有透过魔眼石去确认过二天前的周边影像，不过，可疑人士和车辆是在几个小时前才部署起来啊」
阿一提到所谓的周边影像，就是阿一有在主要地方配置了监视网用途的鸦型的监视神器──奥尔尼斯的机能。
映入进奥尔尼斯眼睛里的景象会被投以在阿一的魔眼石上。此外，因为也具有保存影像的机能所以就能透过远端操控在魔眼石上放映出过去的影像。
接近到公寓附近时，明明已经是晚上很晚的时候却在公寓周边感知到无数气息的阿一，就去检查过直到刚才为止的过去影像了。
结果，就发现在公寓的停车场停着一辆面包车，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的停车场在大型车辆上有没见过的外国人在出入，知道几乎在同样时间内都有车辆产生出这种可疑的行动。
加上，还知道附近的公寓和大楼也都同样，有几名外国人，和器材一起在进进出出。
放出奥尔尼斯，让其停留在那些房间的阳台去观察时，就发现到望远镜或摄影机甚至是收音器等，许多对向这个房间来的器材。
听到那些说明後的助手们同样都用感到害怕的表情在相互对看，菫则是用担心的眼神一边看着莉莉安娜一边向阿一询问了。
「他们有什麽目的？有没有会袭击过来的感觉？」
「谁知道。就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也许是以互助网为起点目的就在将莉莉教主上吧，不过，只是在监视呢，还是寻找棒打出头鸟的时间呢⋯⋯不管怎样那些人都是其他国家的谍报机关的人吧」
「请不要叫我莉莉教祖！」
母子俩很有默契地无视了很有礼貌在吐槽的莉莉安娜，然而菫却感到困惑了。
「⋯⋯真不像阿一你呢？如果都明白到那种程度的话，明明都能在来的时候将那些人给击溃的」
「因为我可是有把希雅的热三明治趁还是热的时候送过来的这项重大使命啊」
面对以一副正经的表情这麽说的阿一，堇以无言竖起了大拇指。儿子也回以一个赞的手势。
助手们「哎呀呀优先顺序太奇怪了。虽然很好吃！虽然真的很好吃！」地在吐槽了。
「另外，那些家伙会有怎样的行动，行动方针也顺便有先确认过了」
「行动方针，吗？是要做什麽呢？阿一先生」
「刚才有说过吧？包含收音装置在内，都将监视用的机器给无力化了。器材虽是没有破壊掉，但仅只是将这个整房间都展开结界⋯⋯」
那麽一来，突然所有的监视手段都不顺利的他们，肯定会想到自己的存在被发现而去采去对策，在这之後，就会去做出某种行动来吧。
会去调查监视机器无法正常运作的原因、同伴之间相互取得联系，或是仰赖在本国或其他地方可能会有的司令部所发出的指示，应该就会马上采取行动才是。
是要撤退，还是⋯⋯
「⋯⋯原来如此。是采取那个啊。是忘了『归还者騒动』了呢，还是，仍旧不放弃在莉莉身上所找到的价值呢」
「阿一先生？难道说⋯⋯」
「っ，阿一？　他们过来了吗？」
莉莉安娜和菫的表情在僵硬起来。就连观察力很好的助手们，也都因为身分不明的外国人们的钱来微微地在颤抖着。
然而，就在那种严肃的氛围中，
「？有我在干嘛那麽紧张？」
阿一一个人，露出讶异的表情。
虽然是很突然的话题，才使莉莉安娜和菫都感到很严重，但说起来确实是这样没错，而马上就松开肩膀上的力气了。
话虽如此，助手们并没有习惯这种非日常，阿一的能力・实绩也只是有耳闻实在无法涌现出没事这种踏实感。所以，还是留有感到害怕的情绪。
阿一，头上浮现出一个『？』，在思考有什麽好担心的，一拍後，
「啊，原来如此。是在担心截稿日期啊」
砰的一声敲了一下手掌就显露出理解过来的神情了。助手们「才不是！不是那样子！」地在诉说着，但阿一却是用单手制止不用再说下去了。
「真是的，姑且不论玛琪姐你们，母亲和莉莉可是很担心吧。很快就能将那些家伙收拾掉了。啊，不过啊。要榨取出情报来会稍微花点时间吧⋯⋯⋯原来如此，这下就是我有点肤浅了吧。截稿时间逼进了啊。说到底，母亲和莉莉。不论在哪种状况下都是以完成工作为第一要务。敬业啊」
「啊，是的，说的没错呢」
「啊，嗯，就是说啊」
面对单方面显露出理解和佩服的阿一，使莉莉安娜和菫都投以微妙的表情了。另外，就在外国人部队在逼近过来期间虽然不是很担心截稿日期，但⋯⋯⋯
面对二人斜瞪过来的视线，阿一稍微犹豫了一下。
然後，就突然呼唤起来了。
「香水草」（注：「ヘリオトロープ，是一种春天到夏天会盛开的紫色中带有白色的小花，基本上和紫丁香长得很像」
「是，我在这」
唰的一声，女仆小姐就出现在阿一的背後了！
所有人都「咿iiiiii」地在发出悲鸣并跳起来！
「荷、荷莉娜！？你，是什麽时候在那里的！？不对，在那之前为什麽会在这里！？　你应该是在王宫辅佐兰迪尔和母亲大人吧！？」
莉莉安娜的心腹且『随侍』的她──荷莉娜。有着一头深棕色的长发，细长而清秀的眼睛，作为女性的高挑身材和恰到好处的胸部。
是谁的兴趣呢，现在正裹着一身维多利亚女仆风的衣服。有着一条别有鲜红色宝珠的胸针作为特徵的围巾。轻飘飘延伸开来的裙子虽然将她的脚整个都隐藏起来，不过，系着围裙的腰部，却是在紧紧地收紧起来下显得很有艺术性。
楚楚可怜的氛围也在提升她的魅力。
直白一点的说非常具有姿色的美女。
那样的荷莉娜，
「莉莉安娜大人。我叫是香水草」
「诶？那件事，确实以前有听说过，但是荷莉娜就是荷莉娜──」
「我是香水草」（注：荷莉娜的日文是荷莉娜，都是HELI的起始的读音）
「但、但是──」
「我是香水草」
「⋯⋯好的」
在笑容的高压下莉莉安娜王女也屈服了。就连质问，也没有得到一句回答。明明对方是自己的心腹部下。明明自己是王女⋯⋯⋯
面对眼角含着一滴眼泪的莉莉安娜，香水草小姐不知为何在莞尔一笑後，就说了一句「失礼了。请问有什麽吩咐？」并面向阿一。
彷佛，这样子是理所当然一样，阿一直截了当地下令了。
「压制吧。要搾取出情报。後面就交给你了」
「是的，我的主人」
「刚才都说出我的主人了！荷莉娜，你称阿一先生为主人了吧！你的主人是我才对吧！？」（注：マイロード，My Load。荷莉娜对阿一的称呼，源自於黑执事。另外荷莉娜等一干女仆，请见後日谈系列有提到过）
香水草小姐露出莞尔的一笑，视线就往窗外看去。不禁就被吸引住，使所有人都往那边看过去。并没有什麽特别的。视线拉回来。香水草小姐就消失了。
「咦！？荷莉娜呢！？她去哪了！？」
「冷静点莉莉。是你的女仆长吧？不泰然一点怎麽可以」
「比我还更像一对主仆，要我怎麽说才好啊！呜，从以前开始就有感觉，比起我还更重视阿一先生的指示，没想到都到了这种程度⋯⋯⋯是怎麽来到这里的，我都不知道。我明明是王女⋯⋯」
「因为你是『原』王女，所以才会这样吧，很在意的吧。肯定」
莉莉安娜在想。那不管怎麽看都有种『找到真正应该侍奉的大人』的感觉。从年幼时开始就有往来肯定没错。不会错的，从年幼时开始明明就推心置腹到同等於亲人而随侍在侧，但不知何时就变成魔王的女仆了！
「呜，吸，我的荷莉娜被魔王NTR走了⋯⋯」（注：寝取られて，原意是强占。而莉莉安娜这麽用是双关语，有背着我做了ＸＸ的事情的隐语在里面）
「真是打壊他人的鸣声。那家伙是为了作为莉莉的护卫而经过锻链的女仆集团的团长吧？纵使你不当王女，现在也好以前也好，她都是你的香水草吧」
「⋯⋯那件事，详细说明一下。是为了我所成立的护卫女仆集团我是第一次听说的吧？而且，明明我都好几次叫她荷莉娜的本名了，却这麽自然要人称她是香水草，比起我与荷莉娜的关系还要亲密都可窥见一斑了吧？」
「⋯⋯关系亲密这件事就先不管⋯⋯咦？我没跟你说过吗？花骑士的事情」（注：フルールナイツ，是德语）
「我什～～～～麽都没有听说！那是什麽！骑士？　骑士团？　明明是女仆！？而且荷莉娜是团长！？她可是一点战斗能力都没有的纯侍女吧！？」
「因为努力过了」
「我不懂你说的意思！」
莉莉安娜抱着头在拒絶接受。
在自己不知道的期间，居然就组成了一支战斗女仆集团，而且她们还在郝里亚族的所在地经历了地狱般的集训，没有想到会成长成一个人就能与一整支正规骑士团的一个大队交手的强者了吧。（注：贴身保护莉莉安娜的菁英组可以单独一人歼灭掉一支正规骑士团）
这麽说起来，在王国期间，有给予过几个月的假，就是那个时候啊！虽然是到如今才想起来，只有从以前就认识的荷莉娜还没有办法涌现出示战斗女仆的印象。
堇和助手们都抛弃到刚才为止的危机感，在真正的战斗女仆的登场下就陷入在情绪兴奋的状态中而在吵闹着，而阿一则是正常地再次展开起工作来了。
就连堇她们都还在吵闹不休的同时也一样，在了解交给她就没问题之下就各自再次展开自己的工作了。
莉莉安娜也同样「虽然还有很多想要问你，但是要从哪边问起才好呢⋯⋯」地在迷惘的同时回到工作上头了。
就这样，阿一在面对菫她们的提问都没有停下手在回答，终於连莉莉安娜都冷静下来的时候，总之就在这种感觉下，莉莉安娜有点担心在向阿一询问起来。
「那个，阿一先生。有阿一先生在我想是不会有问题，但是⋯⋯荷莉娜真的──」
不会有事情吧。就在要将这句话说出口的前一刻，
「您在找我吗，莉莉安娜大人」
「咿哇！？」
面对在耳边私语的声音，使莉莉安娜显露出与原王女不相衬的动摇和悲鸣跳起来了。
急忙回过头去，就发现不知不觉间就出现在那里且和刚才的样子都没有变的香水草正带着微笑伫立着。
「荷、荷莉───」
「是香水草」
这点是不会退让的。用笑容的魄力在订正。
「荷莉─，香水草！不要突然现身吓人家好吗！你没事吧！？」
「我想有事的是莉莉安娜大人⋯⋯」
因为你，明明就不会战斗⋯⋯然後，就面对就往香水草靠近过去啪答啪答地触摸起身体在确认有没有受伤的莉莉安娜，使香水草感到很开心似的，显露出带有暖意般的表情了。
然而，在被阿一投以「蛮快的啊」的话语时，就啪的一声将莉莉安娜大人拉离开来，双手贴在围裙前面，恭敬地，以会令人着迷的俐落姿势将头低下来了。
「那个，荷莉，香水草？我呢，虽然是原字辈，但我可是王女吧？」
「陛下。向您报告。敌人已全数排除。敌人已经都监禁在借来的一间房间里面了」
「情报呢？」
「等一下会马上进行。但是在那之前有件事想问一下才回来的」
莉莉安娜正悄悄地瘫坐在脚下，但二人都看也不看她一眼。
「有问题吗？」
阿一歪着头询问时，香水草则摇摇头，
「不。陛下有您的访客到访」
大概，原本是以为外国人部队却是有事前来的客人，面对这样的报告，阿一向是在看什麽一样在眺望起虚空⋯⋯
「原来如此。让他过来」
「遵命」
香水草小姐恭敬地低下了头。
对阿一好像很习惯当个主人的样子，使助手们「这、这就是魔王一君」「如果小一ハ的话很自然就会叫他一声主人⋯⋯」地在闹哄哄的期间，扑簌簌着的莉莉安娜再次颓丧起来的同时，
「⋯⋯呜，果然，比我还更像一对主仆」
这样在嘀咕了。
关於托达斯旅行记很感谢大家所留下来的感想。
我想我会时常去撰写的。
接着，这次的故事，香水草？是谁？对这位，我想请参阅「登场人物绍介　PartⅡ」「固执的王女莉莉」等，就会得到「啊啊，有了。是这样的人啊」的感想。
对期待托达斯旅行记②的各位感到很抱歉。
无论如何我都想写战斗女仆集团。下次更新也同样我想会以趣味全开的方式来描写。请原谅我吧。


◎圣诞节番外　滑雪旅行
在某座滑雪场的上级者路线的中段，有二个抖个不停的人影。
「啊，爱子小～～姐！没问题的啊～」
「我、我我我我我，我的屁股好像有躲开来的样子，没事⋯⋯才没～有！莉莉安娜小姐～你没事吧～～！」
「啊、啊啊啊啊啊，我的脚好像抽筋了，不过，没事⋯⋯才～怪！」
将滑雪板以八字状撑到极限，与其说是在滑雪倒不如说是往下在掉落的二个人，就是爱子和莉莉安娜。
是想煞住停下来却停不住呢，还是姑且有要滑雪的打算呢。
不管怎麽说，就快要撑不住整双脚抖个不停的二人，不管怎麽看都不该来到上级路线滑雪的外行人。
在变得稍微会滑一点，而趁势来到上级路线後，「这几乎是断崖了吧」地在不知所措，但是「既然都上来了，还坐缆车下去会很丢脸⋯⋯」在自尊心的妨碍下滑了出去才感到非常後悔的『那样』了。
那麽，就如同从状况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今天南云一家就是来滑雪旅行的。
因此，菫和愁都不参加。二人现在这时候也是在做夫妻共浴的温泉约会吧。希雅在商店街的手摇签筒中抽中二人套票，就以平时所受到的照顾为由赠送给二人了。
菫，虽然说出如果这样的话就乾脆自掏腰包大家都一起去就好了，但当愁说出「很难得才抽中套票的，就一年一次二个人一起度过会比较好吧？」时、才勉为其难答应了。
然後，好像是感到很不好意思了吧，自己在享受温泉旅行的期间，儿子一家子却要待在家里而感到很难过才说要去哪个地方旅行，就在阿一请要对待家人好一点！的提案（？）下，就这样结伴前来做滑雪旅行了。
闲话休题。
爱子和莉莉安娜终於开始泪眼成行了，而这时候，
「呀呼呼呼呼呼呼！！」
「这种也不错的喏！」
刹车？那个好吃吗？像在这这麽说一样，希雅和缇奥就以很惊人的速度穿越过去了。
熟练地以华丽的动作在操控滑雪板的身影。二人左右对称很出色地在雪面上画下８字。那种身影，明明是今天才刚学会，却彷佛就像是专业的滑雪境界似的。
「⋯⋯」
「⋯⋯」
在抖个不停的同时，爱子和莉莉安娜就在凝视着一眨眼睛就变小起来的希雅和缇奥的背影。
「⋯⋯嗯。香织，你好～～慢」
「刚才从缆车上掉下来的恨意！我可没有忘记啊啊啊啊っ！」
「等一下香织！你用的是滑雪板！不是单板！太细了你是知道的吧！？等一下啦！」（注：スキー板和ボード，在中文里面都是滑雪板。只是前者是２个一组，後面是类似冲浪板的东西）
驾！驾！驾！地，以月、香织、雫的顺序通过。追在月大人的身後，香织不知为何就踩在单片的滑雪板上，雫则是踩在单片的滑雪板上抱着香织的滑雪单板，还用很惊人的速度在滑行。
「⋯⋯」
「⋯⋯」
比刚才，还要往下掉了三米左右。不对，是滑行。慢慢地，滑呀滑。爱子和莉莉安娜打得太过开来的脚已经不是在发抖而是在颤抖了。
有谁，可以来救我⋯⋯
彷佛可以听见二人在传来这样的心声。
这时，她们的英雄一定会出现⋯⋯
确实，这次也出现了。
「喂～，你们二个。都出现禁断症状了吗？」
是他的声音！得救了！话语的内容虽然非常令人想要去吐槽，但现在确实呈现在强制将脚打开来这种很危急的情况下。细微的事情就不用去在意了！爱子和莉莉安娜浮现出喜色就将视线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
「再快一点！再快一点！缪变成风喏！」
「咪、缪！再、再稍微放慢一点⋯⋯」
「没事的，蕾蜜雅。因为我会抓紧的」
以缪、蕾蜜雅、阿一的顺序关系很好共乘在一台雪橇上的同时，还用很惊人的速度穿了过去。
缪相当的开心。夹在缪和阿一之间的坐着的蕾蜜雅，虽然对速度感到有点害怕，但在阿一抓稳之下被紧紧地抱住而使整个脸颊都染红了起来。
十分，温馨的一家人的景象。
一瞬间就穿过去了。
完全被放置了。
「我已经不行了⋯⋯」
「啊，爱子小～～～～～姐」
悲鸣声就在上级路线的中段响彻开来了。
之後，就在路线的一旁不起眼的地方，就被看见翻白眼的爱子正在对莉莉安娜的胯下施放回复魔法⋯⋯
就一般人来看，在背地里，只会看见年轻女子正一直在触摸另一名女子的胯下的景象，总算下来到山脚下的二人，之後就被暴露在感到很好奇的视线下了。
「嗯？刚才，好像有听见悲鸣？」
感觉背後传来悲鸣，使阿一不禁就往後面看过去。
「亲爱的？发生什麽事了吗？」
蕾蜜雅回过头抬起眼来在询问。今天的蕾蜜雅，完全都没有往常的微笑和圣母般的分为。第一次来到雪山这种环境，以及自己完全不会滑雪，还有缪一直都用如同速度狂般的速度在滑始终都处在惊吓当中。
阿一「没事，没什麽」地在苦笑的同时摇摇头了。然後，重新加强了紧抱着的力度。蕾蜜雅的身体才稍微将力气放松来了。
「嘿嘿～～嘿！的喏！」
「缪，很开心是没关系但蕾蜜雅很害怕喔？」
姑且，做了提醒，但缪却是沉醉在驾驭竞赛雪撬当中而没有注意到。
上级路线，亲子三人乘坐的雪撬，以非常快的速度滑下来⋯⋯⋯
被追过去在滑着滑雪单板的人们眼睛会全都变成一个个小圆点是很正常的吧。有好几个人还太过惊讶到失去平衡「啊～～～～！！」地一声就倒了下来。
就在这种状态看见山脚下了。差不多该减速了而且人也很多会很危险吧。
这麽心想，阿一就为了叫缪刹车而开口了。从最初到最後，因为有说要由缪来操控去载爸爸和妈妈，要停下来姑且也是会交给她。
但是，在那之前，
「爸爸！那边看起来总觉得很快乐的喏！」
「嗯？啊啊，是半管式滑雪啊」（注：半管式滑雪ハーフパイプ/Half-Pipe，类似极限运动里的滑板项目在Ｕ字形的滑道上展现个人技术的运动，这项中文没有正式的对应名词）
仔细一看，在上级路线那里有直接去玩半管式滑雪的人。在滑滑雪单板的人们，正在展现各自的技术。
面对飞起来所展现出来的技术景象，好像抓住了缪的好奇心和冒険心了。一双眼睛一闪一闪地在发光，抓着雪橇缰绳的手忽然变得更用力了。
「爸爸！妈妈！缪我们也要玩喏！」
「可以吗？也是有准备缪专用的滑雪单板──」
「看一下缪的技术吧！的喏！」
缪一口气拉住缰绳使体重产生偏移。雪橇照着操控者的命令一鼓作气就改变了路线！要去的地方当然，就是半管式的赛道了！
「啊，喂，缪！没有用雪撬在玩的人啊！先停下来！」
「如果阻止的了你就阻止看看好了！的喏！」（注：这二句是在玩止まれ文字梗）
「这家伙！是受到希雅不好的影响了吧！？」
微笑圣母的蕾蜜雅慌乱到整个表情都将硬起来。拚命，紧抓着胸前的缪试图要去制止，但兴奋上来处在很嗨状态下的缪就是不停下来！
阿一爸爸脚一踩试着要强行停下来。
这里有一个。其实这台雪橇，是阿一为了缪而制作出来的神器，只是阿一对交通工具具有不具浪漫感的设定就不罢休的质。
那就是，举例来就是武装，或是变形⋯⋯
这次，在缪专用的雪橇上被装上去的浪漫⋯⋯就是推进装置。
即使在平面在有推进力下就能滑喔！真有一套呢，缪！
「刹车啊～～～～～」
「喂！缪！适可而止──」
「On的喏！」
一按一口气加速起来！阿一爸爸ハ的脚趾在雪上造出一条沟而已起不到刹车的作用！
然後，就在要用别的手段强行停止下来之前──
雪撬就冲进半管式的赛道内了！
「呀呼呼呼呼呼呼呼的喏！」
「呼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一瞬船腹的部分就抬升起来。然後⋯⋯南云一家就往天空飞起来。
地面上，面对三人家人所乘坐的雪橇在空中飞舞的景象使观光客和滑雪者们都哑然且愣住了。
缪的欢呼声，和蕾蜜雅更加罕见悲鸣就响彻开来。
一瞬间的滞空。控制住雪橇的离心力失去了，使得阿一他们轻飘飘地就从雪橇内被抛出去了。
蕾蜜雅妈妈的轻飘飘的针织帽在飞舞。本人正翻着白眼！观光客们回过神，一想到从边缘处的部分往外飞出去五米远的一家人的末路都发出了悲鸣！
「唉⋯⋯之後在处罚好了」
在空中翻转。缪和蕾蜜雅各自都被一只手抓着，用以手臂让她们坐下来的样子抓着。二人反射性地就紧抓住阿一的脖子了。
阿一，利用翻转的离心力以空中回旋踢的要领用脚将雪橇拉过来後，调整好方向坐上去的同时，就用嘴巴接住蕾蜜雅的针织帽。
接着落下。船腹的部分在着地的瞬间，利用膝盖将冲击完全抵销後，就这麽抱着二人滑起来，往正对面冲过去的同时就一脚踢飞雪橇，就这麽唰的一声着地了。
很热闹的半管式滑雪赛道的周边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但是，那也只是很短暂的时间。
下个瞬间就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了。「现在是什麽情况！？」「厉害，在那麽高的地方将二个人抓住还着地啊！」或是「话说，为什麽会是雪橇！？」的声音，染上兴奋的声音不断地在冒出来。
在这种氛围下，
「哈啊。真是开心喏！」
缪天真无邪地在笑着。阿一爸爸将缪静静地放下来後⋯⋯就砰的一声让弹额头炸裂开来了。
「～～～～～～！？」
缪痛到就快要昏过去。和蕾蜜雅同款的轻飘飘的针织帽是防御不了任何冲击的。两手按住额头蹲下来，眼睛含着眼泪在颤抖着。
「缪。确实，在平地也能玩才在雪橇上装上推进装置爸爸也有错。但是，在玩之前有说过对吧？爸爸或妈妈、其中一位姐姐如果有谁要你停下来就要照做。你破壊约定了吧」
「啊呜⋯⋯但、但是⋯⋯」
「你看看。妈妈可是很害怕喔。缪会让妈妈困扰，而使自己会感到开心吗？」
蕾蜜雅妈妈还被阿一抱着。面对被爸爸斥责的缪，使蕾蜜雅に将平时「啊啦啊啦」说出来的同，就和阿一一样在斥责着。
见状，缪就变得沮丧起来了。哭着说「对不起的喏」
「很好。有好好地道歉了啊」
「啊啦啊啦，缪你呀。你看你，爸爸也没有在生气了。把脸抬起来？」
被爸爸和妈妈摸着头，缪用力擦了擦眼角後，就噗哧地笑起来了。
不知为何，周遭就发出「噢噢」的声音。好像是面对正好在上演的家庭剧，而有了许多的感概的样子。
不如说，这很受到瞩目。
好不容易才从恐怖体验终将精神恢复过来的蕾蜜雅，也注意到四周的状况，然後，一回想起自己刚才的状况就一下子红了脸颊。
「那个⋯⋯亲爱的？已经没事的话，请放我下来⋯⋯我很不好意思」
「嗯？啊啊，这样啊。好吧」
蕾蜜雅被轻轻地放下来。就再次，使四周的人们倾吐出感叹的声音，或是令人陶醉的叹息。无疑是一位金发美女。而且，现在正因为害羞而使脸颊染红且眼睛都湿润了，散发出一股微妙的魅力。
同时，四周──主要是男性都放出如枪阵般嫉妬的视线了。一想到缪的存在，和那种称呼方式时，就明白是怎样的关系了。
只是，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阿一先生没有因为那种视线就会感到畏缩。
以仿佛这里只有自己和缪，及蕾蜜雅在而将各种森罗万象给无视後，就将蕾蜜雅飞出去的帽子拿在手上，以宛如在对待玻璃工艺品般的慎重替蕾蜜雅戴上了。
在调整头发的位置时，阿一的指尖每次抚过蕾蜜雅的额头和耳朵附近，就会使蕾蜜雅曝露出感到有点痒，或是感到心情很好的表情。
看见那幅景象，使男人们都越来越无法忍受了。
「啧。金发的外国外人妻啊⋯⋯是怎麽把到的啊」
「明明不像是很会搭讪的样子啊」
「别说了。都想哭了」
「你们，都等等。雪橇。使用雪橇耶。如果用雪橇在半管式滑雪道上滑的话⋯⋯」
「『『就能和金发的外国人美女结婚了！？』』」
这就是半管式滑雪道・雪撬──新竞技诞生的瞬间。
「阿一先～～生！你在做什麽啊～」
「⋯⋯阿一。我也要被抱着去做雪橇。就像蕾蜜雅那样。想像蕾蜜雅一样」
「雪撬⋯⋯会有点不好意思吧」
「对呀⋯⋯但是，如果用它在平地没什麽人的地方去滑的话⋯⋯」
「倒不如说，妾身想要变成雪橇」
希雅一蹦一跳地跑在前方，而月、香织、雫、缇奥则跟在她的身後。顺便一提，今天的月小姐是十几歳模式。
当然，面对美女军团的出现就使人们开始吵杂起来。而且，现在，在和金发美女打情骂俏的同时，还抱着很可爱的女儿，显露出来有如一幅画般的景象就往男人们靠近过去。吵杂声越来越大了！
「希雅。你，有瞒着我偷偷带缪出去兜风对吧？」
「⋯⋯等、等一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麽喔」
「兔耳都在抖了哦。在动摇了不是吗」
一般人都看不见的兔耳，阿一他们都可以正常地看见。兔耳激烈地在动摇了。有罪的样子。
希雅的脸颊被捏住～拉开来，朝阿一露出了泪眼。月她们就在那样的阿一的四周集中起来。
「半管式滑雪・雪橇⋯⋯好厉害。能发挥出这样的威能啊」
「我，去借一下雪橇」
「等等，我也要去」
这天，在半管式滑雪道上就陆续出现一窝蜂用雪橇在滑，且会施展出华丽的旋转的人们，就使得滑雪场在一时之间陷入了混乱。
往全然未知的方向流行开来的半管式滑雪後，在不知为何走路有点内八字的爱子和疲惫不堪的莉莉安娜都回来了之下，休息过後，阿一他们就在山脚下的设施周边逛起来了。
然後，就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发现到人群。於是，阿一他们也跟着靠近过去，
「嘿耶，是打雪仗啊」
「⋯⋯嗯。好像不是什麽大会的样子」
「能自由参加的样子呢。嗯～那个我看看⋯⋯好像三人一组就能出赛了喔。噢，姑且，获胜的队伍好像能得到纪念品呢」
希雅一边看着附近的看板一边这麽说着时，果然就使缪的眼睛在闪闪发亮起来。
所谓三人一组就是三个家人才能参加是主办单位考量，就如计画所设定的那样，以家人去参加，三个家人VS三个家人在战斗着的人们似乎也很多。
场地虽然有三处，与其说任谁都会认真地去分出胜负，倒不如说是作为活动在享受似的。
另外，雪球要自己做。屏障有三个，限制时间五分钟。会由直到结束幸存下来的人数最多的队伍取得胜利。
「也就是说，歼灭就可以了的喏！」
理解的很快的孩子。看来似乎满满要出场的意愿。
阿一爸爸浮现出「哼，该是我出场了啊」的笑容。好像丝毫没有考虑不会被排除在爱女小队的名单之外的可能性。
一旁，月也浮现出同样的笑容了。「⋯⋯哼。期望歼灭战是吗？」，就连擅长歼灭级魔法吸血姫大人也同样，都不怀疑自己不会被选上。
「缇奥姊姊！希雅姊姊！我们一起参加吧！」
「嚯耶？我吗？呵呵～嗯，好吧！我会回应缪司令的期待的！」
「嚯，要选妾身吗。缪哟，相当有慧眼呐。妾身的天职，是『守护者』。就让我来完美地守护缪吧」
阿一爸爸和吸血姫姊姊都感到颓丧了。二人一齐「怎麽会⋯⋯」地陷入在怅然若失的状态下了。
「那～个，缪？为什麽你没有选爸爸呢？」
代替在颓丧的阿一，蕾蜜雅试着去问了一下。缪，就以什麽作为理所当然的表情将挑选的基准说出来了。
「首先，必要的就是物理性的火力的喏。那麽，攻击手就选Bug兔的希雅姊姊就是选项之一的喏」
只是活动的话不管是谁似乎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可是，要合情合理。就会是很基本的选择基准了。
「另一位，虽然有想过要选擅长投掷的雫姊姊，但是⋯⋯」
阿一爸爸和吸血姫姊姊，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名单之列。二人一起开始在地上写起字来了。
「要备以敌人中会有人擅长攻击的情况，我想就应该要确保防御力的喏」
「缪哟，有好好地在学习战术呐」
在被雪球打中的时间点就算是出局了所以好像跟防御力不太有关系，但是⋯⋯以雫为首，就连香织、爱子及莉莉安娜也都显露出微笑的表情。
直到听见接下来的话为止。
「因此，才会选肉──顽强的缇奥姊姊的喏！」
「等一下呐，缪。你，刚才，是不是想说肉壁？缇奥姊姊，这可说是几年来最动摇的呐！被可爱的缪当成是肉壁来用的姊姊，不晓得会被怎样对待呐！？」（注：肉壁，可以置换成肉盾）
看来，好像也有清楚地受到阿一爸爸的壊影响。
面对在动摇之下「缪在说谎啊～」地在迫近过来的缇奥，缪也同样在让动摇的视线游移起来，同时⋯⋯就用下定决心般的明确表情说了。
「我觉得很好！」
「觉得很好，是想要将姊姊当成肉壁吗！？」
「缇奥姊姊会很高兴的喏！倒不如说不高兴的缇奥姊姊，就只是个美女姊姊的喏！」
「那样子不好吧！？」
「角色性～会消失的喏！形象会丧失～的喏！」
「唔～，就快要被驳倒的自己啊～～」
被称为肉壁姊姊应该感到高兴呢，还是不开心呢。这就有问题了。
牵起在烦恼着的缇奥的手，拉着在苦笑的希雅，缪只是靠气势就去提出出赛的申请了。
还在失落的阿一和月就维持着那样。
就这样就开始了缪的打雪仗。对手是大学生的女子队。缪她们也同样都是只有女生的队伍，所以就在双方都准备就绪之下就显得相当的激昂。
缪，让希雅和缇奥待在左右两边，以抱着胳膊的状态『哼』地摆开架势了。是仁王立。嘴角正露出无畏的笑容。仿佛会让人想到某个人。
对手队伍的女性们，一看见缪「你们看，那孩子！超可爱的！」「哇，绷得紧紧的表情！好可爱！」地在叽叽喳喳着。
「就趁现在尽情开心喏。马上就会让你们见识到地狱，的喏」
「阿一先生，不能讲别人。影响最深的就是阿一先生哦」
面对以可爱的表情说着有如黑道般的话语的缪，使希雅在苦笑着。
「缇奥姊姊。比赛开始後希望你就到前面去喏。以雪球做牵制的同时，无论如何都希望能挡下缪躲不掉的雪球的喏」
「果然是要当肉壁的任务呐」
缪司令不会在意细微末节的事。
「希雅姊姊。我不想说太多时间喏。希望能用上希雅姊姊的拿手技能喏」
「拿手技能吗？唔～嗯，啊，那就用这个吧。我明白了」
打雪仗就这样子展开了！审判员在看见缪而露出微笑的表情同时，就以很慢的感觉一声「开始～」打响开赛的号信。
同时，对手队伍的女性们，便拚命地在制作大大颗的雪球「嘿～！」的一声用很放松的感觉把雪球丢出去了。目标很凌乱，几乎都往很远的地方飞去。
缇奥没了要当肉壁的必要性了。一边躲在最前排自家阵地的屏障内一边在嘿嘿地丢出牵制性的雪球的缇奥显露出一脸微妙的表情。
「希雅姊姊」
「好好好，准备OK！」
「了解。目标，敌方阵地中最後面的屏障！发射！！」
「飞到月球上！的说！」
用以超握力被超压缩起来的雪球，让其以咻的一声会使空气发出奇怪的声音来被丢出──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缪⋯⋯」
絶赞地误击友军了。面对背後突然产生出来的冲击，使缇奥就以虾子反折弯曲的状态与眼前的自家屏障激烈地撞在一起。就这麽让屏障半毁，以趴在上面的样子，
「这⋯⋯妾身的，角色性～」
以恍惚的表情在嘀咕那样的话语，然後就突然不动了。
欢呼声停了下来。鸦雀无声。直到刚才都还在叽叽喳喳女性们都板起脸来在看着缇奥。
这时，
「落、落点确认！修正射击！发射！」（注：这是舰队收藏里面的台词）
「了、了解的说！」
缪司令没有动摇！而且，忠实的兔子这次就有好好地在丢掷雪球！目标没有失误，用超高速穿过对手队伍的旁边，将被後的屏障炸碎了！那种景象，正是炮击！
「弹着确认！目标命中！有效射击～，发──」
是要将射击！说出来了吧。但是，在此之前缪这边就被喊卡的命令给阻止下来了。一回头，裁判先生的身影就在那里。
「失去资格」
「啊，是的喏」
裁判先生，有着无须多言的魄力。以蕾蜜雅妈妈为首，爱子她们低下头来哈腰像在逃走一样撤离了。
一拍後，背後就有着悲鸣或是欢呼声响彻开来了。
滚呀滚，滚呀滚地在滚动雪球的同时，香织就向一旁同样在滚呀滚，滚呀滚地在滚动雪球的月搭话了。
「⋯⋯做雪人，总觉得会让心里平静下来呢」
「⋯⋯嗯」
滚呀滚，滚呀滚。二人以无言在让雪球长大。很罕见没有发生起争执的情况。
这里是远离滑雪场外的广场。在林立着饭店和旅馆的附近地方，有个让小孩子们在雪中玩耍，要说的话就是一座休闲用的公园。
因为是个能多做几个雪人的好地方（装饰品是在辖区内的小店买的，只有在得到同意情况），所以就做出各种大小的雪人和物件了。
在过几个小时就会产生出如夕阳燃烧般长长的影子吧。
在那样的地方，不知道为什麽，月和香织就默默地在让雪球增长起来的这时候，
「有点太任性了呢」
「⋯⋯嗯」
月大人因为乱搞而不多话了。
香织一瞥往一旁看过，有点，泪眼的月⋯⋯
「⋯⋯被阿一发飙了」
「这样啊」
打过雪杖後，再次闲逛起来的一行人，就遇上雪雕活动了。主办单位有准备了坚固的雪块，以切削它来制作雪雕。
这时，总是会因为一些无聊事而开始吵起来的二人，就以针锋相对的话语决定要用这个活动来一分胜负，但二人的雪雕模特儿都要选阿一。
光是这样子，阿一只要忍住羞耻心就好了。
即便，香织用双剑术・大型的微米版使出不得了的技能，或是月在切削的同时会以冰属性魔法在做造型，或是采用很犯规的非常识方法，都因这样的缘故使得会场一片吵吵嚷嚷的，唉，如果看起来很开心阿一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吧。
但是，二人的吵架波击到在批评彼此的造形，不知为何如大卫像一样的裸体雕像在变化，在它进行逐步升级，就在拘泥要不要做出跨下的东西这种时间点上，阿一的羞耻心就断开了。
二名美少女，就在公众面前热烈地在相互交谈一名男性的胯下造型。加上，还对敏感的部位在不使用道具下亲手去做造型。就是雪雕上的那个部位。
来参加活动的家长们，理所当然，就对孩子们说「不准看！」并且把眼睛蒙起来，父亲们则是对着阿一投以贼笑，年轻男性则投来要杀人般的目光，女孩子们则红着脸颊在猜测月＆香织和阿一的关系。
因此，阿一才会把雪雕揍个粉碎。对发出抗议生的二人落下拳头并抓住後衣领，强行将呜～嗯地无力的二人拖走且退赛了。
因为这样，才稍微自重，在安静的地方堆起雪人。香织，一重新回想起来整张脸就在冒火了。
在有点距离远的地方，阿一在滚动有二米左右的雪球，缪则是在上面一边维持平衡一边在行走。
希雅和缇奥，二人则拚命地在制作好几个合适尺寸的雪球。
而且，在设置雪人的预定地附近则有个雪屋，蕾蜜雅和莉莉安娜就在里面取暖。二人同样，都不擅长寒冷。
就在稀疏往来的家庭和情侣在注目着做出来的雪球大小下，阿一发出了确认之声。
「喂～，你们那边如何了？」
这句话，使得负责装饰的雫笑着回应起来。
「嗯，我这边没问题了哦」
「材料也都齐全罗～」
莉莉安娜和蕾蜜雅，从雪屋里爬出来的同时举起了装饰用的东西。
喔，终於要装饰了吗？，使得人们就在广场上聚集起来了。
阿一他们的构想，是在要正中央做出一个特大号的──全长四米三层的──雪人，在它的四周还会排列九个小雪人。
而，这时候阿一忽然注意到了。
「啊，话说把梯子给忘了⋯⋯」
阿一以「糟糕」这种感觉在嘀咕。姑且不论小雪人，要放上特大号的雪人的身体和头就要有大梯子才行。
虽然已经放在宝物库内，但没有事先拿出来，就难以在众目睽睽下拿出来。
眼下要不要坦率地，去向店家借呢⋯⋯而，就在阿一在思考的那个时候，
「喂～，你们。要用这个吗？」
「嗯？啊啊，那真是帮大忙了⋯⋯」
不认识的大叔将一个不错的梯子给扛过来了。在阿一睁大着眼睛时，那位大叔就笑嘻嘻地说话了。
「哎呀，因为看你们好像在做相当壮观的雪人，我想可以的话就让我参加来做个纪念吧」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仔细看，大叔的背後还藏着一名男孩。
阿一笑了笑就表示同意。男孩的表情哗地在闪闪发光了。
以此为开端，也务必让我们参加！地，就是其他的家庭和情侣就表示想要参加了。
拚命在滚动着小雪人要用的雪球的希雅和缇奥，月和香织虽然露出有点惊讶的样子，但一看见阿一小小的微笑且点了点头的情况下，就露出同样的笑容一起在滚雪球了。
缪从巨大的雪球上看见参加者不断在增加而自豪地挺起胸膛来。
「缪是队长的喏！大家，加油！要做出能撑到春天为止的雪人的喏！」
也有场上的气氛造成的关系吧。最终有将近二十人的家庭和情侣们，每个人都很开心地「噢喔～！」很起劲在回应缪了。
「啊哈哈，那麽缪队长。就麻烦你来做总指挥吧？」
「呜呼呼～！交给我的喏！」
面对阿一恭敬的措辞，缪也同样笑着且很有朝气地开始做出指示了。
从那之後，就真的在缪的指示下，得到许多人的帮忙完成总数来到十个的雪人了。
目不转睛的雪人、长着兔耳朵的雪人、绑有马尾的雪人等等，小雪人们都有着彷佛会让人联想到谁的特徵。
就连参加者们也是，总觉得可以分辨得出来是谁吧。面对有点感到害羞的月她们都浮现出微笑般的笑容。
就这样到了最後，在有着支撑的梯子上，阿一抱着缪往上举起来，以接力的方式被送到特大号的雪人的头上──带着眼罩的魔王大人的头部。
「缪，会掉下来的哦。脚要好好地踩在梯子上」
「是的喏」
缪下到梯子上来，由下往上接过头部，让缪去拿着它。
虽然有阿一支撑着，但缪身形还是有点不稳。
知道众多的参加者都在下面屏息在守望着。
缪，喝斥着在抖个不停的手臂同时，就慎重再慎重地将最後雪球搬到⋯⋯砰的一声设置在指定的位置上面了。
然後，轻轻～地将手放开来⋯⋯
「「『『『『噢喔～～～～～』』』』」
欢呼声和拍手的喝采声就一齐响彻开来！
缪一句「完成了～～」且摆出胜利手势时，因那份期待而使充满成就感的明亮欢呼声就更加热烈地响彻开来了。
月她们也同样，就和不认识的参加者们投以笑容，相互慰劳。十分开心。
阿一，再次将缪抱起来的同时，就露出忽然想到什麽的表情。
「喂，缇奥」
「嗯？　⋯⋯啊啊，原来如此。好。交给妾身吧」
靠着心神领会了解到意图的缇奥，便悄悄地从人群中离开了。
「爸爸？」
「缪，要送给大家那句话。礼物就是那个」
朝着一脸困惑表情的缪，阿一一边往缇奥看去一边说出这样的话来。
缪，在露出吃惊般的表情後，就因为重新想起今天是什麽日子而露出满面笑容了。
然後，在确认到将器材设置结束的缇奥所竖起来的大拇指，缪就挥动双手拉开了嗓门。
「各位～～～～！」
注目再次往缪集中过去。对着他、她们，缪在吸足了气之後⋯⋯
「圣～～～～～诞～～～快乐！！的喏！」
然後，迅速地伸手一指。
被引诱上的参加者们将视线转动过去，就看现有很棒的摄影器材就在那里。
是缇奥在没有被注意到的情况下从宝物库内所准备的。
理解到意图的参加者们，就在调整适当位子。
阿一和缪就在梯子上面。月她们则是在魔王雪人的正下方。
参加者们则是要将它给围起来一样。
「那麽要拍罗！」
卡嚓。缇奥啪答啪答地跑回来，溜进月她们的旁边。
然後，
──啪嚓！
接着，就以作为真的直到春天为止都不会融化的雪人而会被TV报导出来的巨大雪人和南云一家为中心，和谁都不认识的人们，拍出一张能传达和乐融融的照片了。
当然，能像拍立得相机那样当场量产出来，所以就发给参加者当作圣诞节礼物了。
参加者们不论是谁，一拿到照片，都沉浸在放松下来的疲劳感与愉快的心情上并且解散了。
「偶尔，这样子也不壊。圣诞节快乐」
在回到旅馆的路上，阿一平稳地在笑着的同时这麽说了。
当然，月她们也是，所有人都同样，
「『『『『『『『『圣诞～快乐！』』』』』』』』」
这麽做回应了。


◎是女仆
「哎呀，抱歉啊。在这种时间。而且还妨碍到工作的样子」
哈腰地低下头来的同时，不停以很不好意思的模样进到房间来的人，是一名很不起眼的中年男人。
虽然打扮上是整理好西装和发型，但整个人给人的氛围却是很放松，使人会很自然地就卸下心防。
「你才是最辛苦的吧，服部先生。不适用劳基法的公务员很累人的啊」
「不不不，我还好。话说回来，居然会被这麽漂亮的女仆小姐来迎接，都把我一身的疲劳都吹走了哦」
微笑起来的同时，横眼看见被香水草带领近来的人，就是『回归还者应对课』以及负责归还者们（基本上是面对阿一）的窗口的服部幸太朗。
乍看之下有着一脸和善的面容，但阿一和莉莉安娜却都看穿了他眼睛里所放出来的锐利光芒。
那也就是说，能明白他担任与阿一对口的工作已经超过一年以上了。和阿一他们扯上关系就必定会有胃痛所带来的烦恼，前任者们能撑三个月左右就算很厉害的了。
顺便一提，所谓『归还者应对课』，就是能为各相关局处构筑出合作体制来的新单位。管辖范围，虽然隷属於警察单位的警备部门，但却得和公安调查厅和外务省、政府各相关局处所派来的人员密切合作，同时要能整合起来应对才行。
因为在过去的『归还者騒动』中各地的部门都动起来的有介入进来的结果，所以才会在遭到沉痛的报复之後成了一个被成立起来的部门。
「那麽，我想事情就和刚才的人⋯⋯」
「是是，是的。那件事。得向您道歉。是打算在给您添麻烦之前就由我们这边来处理，但是他们却出乎我们的预料早一步行动起来了。不，这算是藉口呢。所以，详细的经过呢──」
是来做说明的，但在此之前就因为阿一举起手来制止使得服部就闭上嘴巴了。一下子令人生厌的汗水就噗哧地喷了出来。显露出「哇，又被魔王误解是政府干的了吗！？」的表情。
「我没那麽浅短，用不着青着一张脸」
「哈、哈哈。表情浮现出来了吗？我还真是本领不到家的人呢」
用手帕在擦着额头上冒出来的汗。还很顺手地就将锭状的胃药放进嘴里。
阿一，对服部所显露出来的常见景象投以苦笑的同时，就将视线往香水草看过去了。
「看来好像要谈那些家伙的事情。你到下面去将是服部的部下的人带过来。我和莉莉安娜就在这里听」
「我明白了。那麽堇大人的工作该怎麽办呢？」
「说的也是。原本比起阿呆的对象当母亲的助手还更为重要，但⋯⋯」
菫嗡嗡地摇着头。就因为将莉莉安娜当成是目标对象的外国人部队强袭过来，警察人士才会带着状况来访的。到底没办法坚持「截稿日期比较重要哦！」这种一意孤行的感性。
「总而言之。关於莉莉安娜的事，服部先生这边好像有将整体现状都掌握到了。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了。那段期间，我的工作就拜托了」
「遵命。为求慎重，要加派人手吗？」
「就交给你了」
话题持续在推进。莉莉安娜，却以「好好好，反正是不会听我的意见呢。不仅如此连提问也都忽略而过了呢。啊哈哈～」地望向远方的感觉在嘀咕着。
「那麽，堇大人」
「Yo、又！有什麽事女仆小姐！」
被恭敬的态度搭话，使菫很紧张在回应着。红润的脸庞和略为慌乱的鼻息很明显是在刺激着她的灵感。下回的新作说不定战斗女仆小姐就要成为主角了。
「虽然很冒昧，但是可以请您让我来帮忙吗？」
「当然！我是很想这麽说，但是⋯⋯没问题吧？」
异世界的女仆小姐，应该是没有做过漫画家的助手的工作才对。
姑且不提女仆咖啡，这里可是专业的漫画家。让外行人来作画是会出问题的就不用说了。应该要去确认的工作就必须做确认。（注：メイドスキー是NETA メイドスキー/Minalinsky，出自Love Live中的南 小鸟）
但是，香水草却是不为所动。优雅地微笑後，
「请交给我吧。这种事情，主人全部都训练过了。请您期待这份即时战力」（注：这里的主人，是用「ロード/Lord」在这里可以当成是ご主人样的升级版）
「阿一，你都给异世界的女仆小姐教育了什麽了啊！只不过我很开心」
「另外，菫大人的作品我全部都拜读过了。在我们花骑士中也非常受欢迎，大家，都对菫大人抱持着很深的敬意。因此，能来帮忙就和能收到主人的命令是同等的荣耀」
香水草小姐紧握着拳头在极力强调。事实上岂止在花骑士，就连托达斯的王宫的女仆们，以及贵族千金之间都卷起一阵空前絶後的少女漫画的热潮。
发售商是南云商会。直接贩售方面大部分的相关贩售都交由合作商会的庸凯尔商会。
是有从香水草那闪闪发光的眼睛里感受到真实和认真感吧。很罕见就连菫都因为害羞模样而使整个脸颊都红了起来。在日本虽然被当成紫丁香大老师来看待，但比起被业界的人这麽称呼似乎还要更觉得开心。
「⋯⋯我的帮忙都泡汤了。荷莉娜你这个笨蛋」
原王女在自言自语起什麽来了。是在吐露被自幼时就在身边的侍女给抢走了工作的心情吧。整个人完全失落起来。
是没有听见吗，香水草华丽地忽略过去，奏响一发弹指了。
「鼠尾草」
「是的，团长」
助手们，顺便就连服部先生都哆嗦地发抖起来。是什麽时候就在香水草的身後增加一名女仆小姐了！
是一名用发圈将一头深棕色的头发整理的很可爱的女仆小姐。穿着一身和香水草相同的维多利亚女仆风的衣服，还莞尔地露出了微笑。
看见她，就使得在失落中的莉莉安娜一下子就瞪大眼睛了。
「都到了这种时候，我就不过问你是从哪里出现的了！但是，只有这一句话请让我说出来！你，是萨米亚小姐吧！？是庸凯尔商会莫多会长的孙女吧！你在这种地方做什麽呀！？」
「我是女仆，莉莉安娜大人」
一点都没错。穿着女仆装。菫她们都在心里表示赞同。
我才不是在问这种事情！面对以这种感觉抱着头的莉莉安娜，阿一直截了当地做说明了。
「她可是花骑士序列第五。还是负责物资管理和情报管理的队长哦。当然战斗能力也是不容质疑的」
「她是商人的女儿不是吗！？」
「一切都承蒙主人的提拔」
事实上，阿一和庸凯尔商会的莫多・庸凯尔有着某种很深的交情，至少是他想要确保与阿一的实质关系而人材送过来的。如果毫不隐瞒自己的用心的话，「可以的话想嫁给你，想拥有魔王陛下及作为亲人的关系」这一层的关系。
当然，阿一也很清楚莫多的商人魂，也因为查觉到那种意图所以就无视了鼠尾草──本名萨米亚・庸凯尔（十七歳）的讨好，但⋯⋯
在构思出花骑士的构想之际，在香水草的候补人选的名单之列就有她的名字，於是就试着给予她各种各样的试练而成为相当卓越的人材了。（注：萨米亚与代号鼠尾草，都有「SA」这个起始音。而荷莉娜和香水草这个代号则有「HE」的音，是取名字的小彩蛋）
顺便一提，萨米亚没有所谓自己是被当成政治婚姻的筹码的认知。她也同样是一名继承了商人魂的人，所以在魔王的周边和异世界（地球）嗅到了金钱的味道才会自愿加入的。
但是，就在被选为花骑士的成员而接受试练的期间，几经波折之後就拥有了对魔王的忠诚。
花骑士虽然是由十名排位而担任队长的各队长和其部下所组成的，不过，在将原本就是战斗职的几个人挤下来而坐上序列第五位的这个时间点上，就能明白她的才能，以及在努力到那种地步下忠诚心有多深厚了吧。
「那麽堇大人。请让我和鼠尾草来帮忙吧」
「我知道了。嘛，有阿一教育过的话本事好像就不用担心了，请多多指教喔」
香水草和鼠尾草深深地垂下了头在说出「请交给我吧」後，便说了一句「各位前辈们，如果有不周全之处，还请不吝给予指摘」，就使得连助手们都深深地低下头来了。
助手们全都，「彼此彼此请多多指教！」地不知为何就用整齐划一的动作回以敬礼了。
「服部大人」
「噢喔！？是、是叫我吗？有什麽事？」
是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攀谈吧。服部，那中年大叔的脸上就忽然染红起来。
「我要前往在外面待命的部下们，往叫做樱草这名我的部下的所在去了。会带领到捉到的人们的所在地。根据主人的命令，虽然有以我们的方法去问出情报了，但是合作方面，就要请您多多担待了」
「我、我了解了。我，现在就去联络一下部下」
香水草小姐，是何时、如何和部下联络的呢。嘛，都是魔王的女仆了，也就没～什麽好大惊小怪的吧～。在内心里想了想的同时，服部就拿出行动电话开始联络一起过来的部下们了。
然後，莉莉安娜就以有些感到无所谓的样子询问起来。
「⋯⋯顺便问一下，那位叫做樱草小姐的人⋯⋯还是我认识的人吗？」
在稍微想了一下之後，阿一回答了。
「是啊。本名就叫做菲莉姆・札勒───」
「哈哈，这次是现任神殿骑士团团长的妹妹呀～」
莉莉安娜大人有点壊掉了。就因为朋友和熟人，都在不知不觉间都化身为超人女仆集团的成员了。
那副模样，总觉得会让人联想到希雅。没错，就是得知温厚又温柔的家人转变成嘻哈集团时的希雅。
顺便一提，现任神殿骑士团团长，就是原小爱护卫队的队长大卫・札勒。
因为神话决战，对世间人是以假冒埃希德之名的邪神一派所做的好事，所人们对圣教教会的信仰心就这麽延续下了。因此，配合复兴教会也有被安排要重建。
大卫他们，原小爱护卫队的成员，就成立起新生圣教教会的骑士团。不过，其信仰心的九成却都奉献给『我们的女神』了。（注：爱酱护卫队，这边是译为小爱护位队，但如果比较喜欢「爱酱护卫队」的人比较多以後就会固定以後者作为专有名词）
那样的新生神殿骑士团的团长大人，其实有个妹妹。原本是修女，还是个拥有以祈祷来对所有魔法发挥高超能力的天职『祈祷师』的菁英。
但是，长年和哥哥交恶，更还对大本营的信仰存在抱持的怀疑而被流放到边疆去了。
在神话决战中也有参加圣歌队，在那里和大卫一起并肩作战而抛弃隔阂，更在王国复兴时以教会关系人好好地在辅佐致力於政务上的莉莉安娜。
好像就在不知不觉间就转职成战斗女仆了。顺便一提她的序列是第六位。
「啊～，可以吗？看来，我的部下好像和樱草小姐会合了，在往那些家伙的所在位置过去的样子。哎呀，平时很冷静的部下也都很动摇呢。因为金发美女女仆很突然就敲起车窗来，还以为是不是自己的头脑有毛病了」
「嘛，金发女仆出现在大半夜里可是会怀疑自己的眼睛和脑袋的吧」
面对服部的苦笑，阿一也回以苦笑了。
「那麽服部先生。要不就在对面的房间去做详细询问呢？」
「嗯，就让我这麽做吧。事情稍微变得麻烦了呢。说老实话，都想借用一下南云先生的能力了喔。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愿望」
政府内，虽然有希望魔王一派最好不要去做什麽的考量，但「要处理那些难题的可是我们这群现场人员吧！拜托一下好不好！胃都开出好几个孔来了哦！」，服部好像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
若无其事再次将锭状的胃药放进嘴里的服部被带走，阿一就和仍是一脸茫然的莉莉安娜进到别的房间里面了。
如果要将在别的房间所问到的话做个摘要的话，看来除了刚才袭击过来的那群人以外，好像还有谍报员或部队被从复数国家那边派遣过来的样子。
目的就不用说了吧。就是针对莉莉安娜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同时更还是庞大组织的领导人才会动真格要对她收集情报并且将人排除。
可是如果只是企业领导人事情就不同了吧，但若将新兴宗教的思想根源放着不管而变成世界性的组织，各国会感到畏惧也是可以理解的。
话虽如此，却是相当突然的情况。在作为网路组织成立之前就有想要采取一些必要措施的想法是显而易见的，但尽管如此各国的动作都还是太过急躁了。
关於这一点，服部一边流着冷汗一边说明，看样子政府的一部份大人物也有咖一脚的样子。
莉莉安娜是魔王的关系人，有着与魔王直接往来的窗口，姑且说是要建立起友好关系，但却是在策画要去捣毁莉莉安娜在日本境内所拥有的组织。
结果，那项行动被各国掌握了，就怕万一，整个组织会归属於日本而感到困扰才会一起展开行动的。
「真～～～的，很对不起！」
服部低头致歉起来。据说他最近，很感叹自己的头顶变的很寂寞了⋯⋯原来如此。（注：第一句原文是「平身低头」，就是将腰弯成九十度在道歉的样子，在对他人造成困扰时会使用的动作）
阿一，对那样的服部有了一种微妙的哀愁和敬意的感觉的就露出苦笑且摇摇头了。
「该不该说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痛了啊。差不多都忘了归还者騒动时的痛苦，我就有预料到，会出现『正好』『这样⋯⋯』这番吃饱太闲的家伙了吧。就由服部先生你们私下去应对，我这边是不打算采取行动，总之，就拜托你罗」
「唉，你能这麽说真是帮大忙了。应对的人已经开始在行动就请您高抬贵手」
露骨地显露出松了一口气的模样的服部，就以相当自然的动作将胃药放进嘴里了。露出一手彷佛，就像是菲力司◯的CM一样的流畅手法，就直接将从盒子里拿出来锭剂抛进嘴里面。（注：フリス◯のCM，是フリスク/FRISK。是一种口嚼片）
这同样是，服部先生会让人很强烈地感受到强哀愁感的要素。有多习惯吃胃药啊。而且，一天到底要吃多少啊。
代替用无法形容的眼神在看着服部的阿一，莉莉安娜露出体恤般的表情来的同时就询问了。
「那麽，服部先生。服部先生你们，有预测到今後的事态会变成怎样了吗？救我来看，虽然能预想到事态会演变非常麻烦，但是⋯⋯」
「那种预感一语中的了哦。我们能确认到的，就是已经有三个国家的人员已经进到国内来了。其他还有四个加国也明确行动起来了呢。不论哪个国家都希望能正确地收集到详细的情报，所以暂时就在想希望能采取监视战⋯⋯」
「我不同意啊」
「嗯，南云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可是，这样一来在成为世界的组织同时也会收集不到任何关於领者人的情报。『来历不明』这会是最可怕的事态。因此，他们是要乐於接受那种恐怖呢，还是要来多管闲事呢，将会被迫於做出选择。我想您很清楚，但是⋯⋯」
「还有，若是学不乖就铭刻进他们的骨子里，可别做出前者的选择啊。那种事情国家是不可能会去选择的」
「没错。理想，就是排除掉莉莉安娜小姐或是趁绑架之际去挑起各方人马之间的同室操戈，不过，理想这种东西终归是写在书里的词句吧」
阿一这一方完全没有要取选择接受监视生活的选项。而且，即使递交出一定程度的情报，下次遇上「这种被提供出来的情报是真的吗？」时，还是会目睹被监视的情况吧。
所以，十之八九，就如服部所说的那样，各国部队才会在理解到『监视全都被无效化了』的时间点上采取强硬手段吧。
真正要害怕的，并不是做出那种决断的各国，而是被这样的决断所逼迫而越来越难以忽视以现在进行式在蔓延开来的影响力和势力的网路──在牵线的莉莉安娜吧。
阿一和服部的视线，不由自主就往莉莉安娜看过去了。莉莉安娜露出与先前不同的理由的遥望眼神了。
那副脸上很清楚写着「明明我只是在帮助有困难的人而已。基本上，都是依靠外力⋯⋯怎麽会变这样」
阿一和服部同时都投以温热的目光，又同时都没有将视线移开来。
「只是，这个嘛。这样说来，那些家伙在这几天就聚集在我们的四周了吧」
「⋯⋯本来想要是在变成这种情况之前就全部处理掉，但是⋯⋯对不起。魔王课的──咳哼，失礼了。就归还者应对课来说，说实在的，时间和人手都有不足的实情」
「喂，你刚才，是不是有说魔王课啊？难道，那就是在你们那边的通称吗？」
「外交上的应对也已经开始了，不过，最好不要太过期待。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想避免在都市里所展开的火拼，也有对难以预料的事态做好准备务必都要请莉莉安娜小姐要到没什麽人潮的地方去避难，作为我的真心话，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很华丽地忽视掉阿一的提问，服部用感到很抱歉的表情在提出建议。
阿一虽然露出非常厌恶的表情，但不是针对那项提案，一定是服部脱口而出对应对课的别称吧。
警察厅下的警备局的魔王课⋯⋯⋯确实，那种警察单位是很讨人厌的吧。
「我是没关系哦。确实，在计划上也没有不能通融。我担心的是在我们察觉不到的地方所发生的小冲突」
「就是啊。零星的冲突也很麻烦。聚集在一处，一齐收拾掉也会给各国不错的印象吧」
「那麽，就让我往那个方向来让事情去进展如何？作为地点，我们会随时准备好为了保护所有证人们的藏身处，使用那个地方就好了」
「不愧是，服部先生。手脚真快啊」
面对阿一的称赞，服部在这一天头一次，展现出除了做作的笑容、苦笑以及尴尬的笑容之外的感到很安心的笑容了。
之後，总结完详细的过程来的时候，就会同樱草和一起前来的服部的部下，就共享了袭击而来的袭击者们的来历和目的，今後的预定等情报了。
像是要连根拔起似的，虽然没有听到要使用哪种方法到怎样的程度，不过，就服部的部下们都对樱草投以感到畏惧的眼神的来看⋯⋯是不应该去听吧。
樱草，姑且，原本是一位心地很善良修女小姐⋯⋯
「阿一先生⋯⋯在地球会自重的部分，就不能分一点给托达斯这边吗？」
「⋯⋯」
面对用悲伤的眼神来回在看着樱草和阿一而在说那种话来的莉莉安娜，阿一不知为何就说不出话来而移开视线了。
顺便一提，香水草和鼠尾草很完美地完成了助手的工作了。
工作用的道具，不是借来而是自己准备的，而且还是从袖子里面当当！地亮出来，或是从胸口或裙子里面拿出来，因而使得菫她们就终始心情很嗨且快乐地在工作了。
也没忘记要维持良好的工作气氛，真是一群完美的女仆们。
隔天。
南云一家的身影，就出现在某个县内深山里的别墅中。
四周在自然丰富的山林下，不远处就有一条清凉的河流在淌流着。
是服部替被保护者所准备的藏身处。距离村庄十分遥远，就算稍微发生骚动也不会有人会注意到吧。
山上还有红叶残留下来，能作为观光地、疗养地的意义上的藏身处。
在秋天已经结束了的这个季节里，对於必须要去应付危险事态的南云家，或许可以说是服部的考量也不一定。
另外，不只菫和愁，虽然现在连蕾蜜雅和缇奥都忙得不开交，但所有人，都还是硬是拨出空来了。因为家人被盯上。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阿一离开到别墅外面在环顾四周。有留下红叶的美丽的森林景色，肯定也会在到了夜晚而使景色为之一变。一想到盯上莉莉安娜的人们前来的话，夜晚的森林对他们来说就会是絶佳的掩蔽，对被袭击的一方来说会是相当可怕无比的暗夜。
但是，在眺望那样的森林同时，阿一浮现出冷笑了。
然後──宣布了。
「好，那麽就来────烤肉罗～～～！」
「『『『『『『『『『噢噢～～～～～～っ！！』』』』』』』』』」
南云一家都兴奋地在回答着。脸上满是笑容，手上更还有众多的食材！
「爸爸！快点！快点啦！我的肚子饿了的喏！」
「啊啦啊啦缪你看你。那麽开心⋯⋯」
「唔嗯，虽然有点勉强，但是为了在秋天的尾声和家人旅行有空出时程出来真是太好了」
「⋯⋯嗯。今年大家都很忙不太能去家族旅行」
「月才没有很忙吧」
「⋯⋯香织。再讲出那种话来可是会吵起来的。啊啊，你看，月都摆出搏击姿势来了不是吗！喂！香织你也不要把大葱架起来啊！」（注：ネギを构え，架起大葱。是NETA初音ミク的动作）
即使有雫的调停，月和香织都还是开始将蔬菜当成武器在打起来。缪将Ａ５等级的肉块举到头上「是肉，肉喔！」地在嬉闹，蕾蜜雅和缇奥则是露出同样的微笑在看着。
希雅露出苦笑在看着那种景象的同时，便俐落又忙碌地在处理其他的食材，在一旁的莉莉安娜就在帮忙着。
「啊哈哈⋯⋯嘛，这次的事件会成为好的契机吧。特别是莉莉小姐相当忙碌，还没有一起度过吧。因为各种各样的袭击呢！啊，这麽说起来缪酱，等一下要不要去河那边找鱼呢？要使用手指压缩空气弹哦♪」
「希雅小姐，请你用正常的方式去钓鱼！是要将整条河都染成红色吗！」
妻子～们情绪都很激昂而在吵吵闹闹着。
⋯⋯看来不是在担心莉莉安娜才空出时间，而是单纯想要来一次家族旅行的样子。
「⋯⋯那～个，那麽我就在作战本部那里待命⋯⋯」
其实服部有以向导的身分同行，但面对全然没有压力和危机感还正常地在享受休闲的南云一家就让「唉，常有的事啊」地哀愁飘散开来且人就离开了。今晚也是⋯⋯要吃杯面吧。就吃拉◯吧，在心里嘀咕着，还想要想要嚐一口Ａ５等级的肉块而不停在张望着。（注：ラ◯，是名为拉王的泡面）
「喔呀，服部先生。已经要走了吗？可以的话就请过来吃吧」
「就是说啊。不好好吃饭增加点营养的话，头顶可是会越来越寂寞的喔？」
来自愁和菫的暖心（？）话语！
忽然转过头去的服部，就将视线往阿一看去。正如同，一只在饭面前被要求「等着！」的小狗在寻求饲主的同意一样的眼神！
阿一在内心里「这个人，虽然是一个非常不能疏忽大意的人，不过，总觉得与其说是丑角，倒不如说有时候会有种像是小狗的感觉啊」地在苦笑起来。
「那是因为，我是国家的狗。南云先生」
「⋯⋯你，真是个不能大意的人啊」
自然地就被读取内心话的阿一越发苦笑起来的同时，就一个点头传达出「好！」了。
服部很高兴似的一句「我，就来负责炭火吧～」就往烧烤的方向跑去。顺便还一句「啊，我还想带部下的份回去可以让我打包吗？」，就若无其事地打算要将许多的肉给确保下来。
横眼看向在视界的一角，把手往肉身伸去的服部就被缪一句「在对缪的肉做什麽──的喏！」後就挨了一记投掷技而被丢飞出去，阿一就充分地在享受着秋山的景色了。


◎花骑士
由公安所拥有用来保护被保护者的藏身处的大别墅里，南云家的各位都在各自放松了。
秋正要结束的夜晚，然而在深山里还有的与其相应的寒冷，但令人开心的就是有很有年代的暖炉，现在也因为柴火不断地在熊熊燃烧给予着温暖。
和暖气设备不同，火的温暖是无法让人感到安心的。
很自然地，南云家的各位就聚集在暖炉附近了。
「Ａ５的骑士。朝Ｄ５的治癒师突击！」
「啊啊，我的治癒师被刺穿了！而且还被随便扔在棋盘外！好残忍！」
在大型游戏版的两侧，在瞪着板子上的人就是月和香织。二人正兴致高昂地在玩异世界版西洋棋。
规则基本上和地球的西洋棋很类似，但相当多的部分就变成异世界的架构。
例如，棋子的种类很丰富，玩家每回合都能亲自配置棋子的位置，棋子本身具有成长系统，即便去拿下对手棋子所在的位置也可能被反将一军，游戏板能在游戏时设定地形，棋子的职业有擅长的地形、不擅长的地形⋯⋯
总之，就是能重现出写实的实际战争。
而且，这款游戏的最大特色，
『为什麽，你为什麽啊！她不是你的妹妹吗！』
『哼。都斩断亲人之间的缘份了。我对王的忠诚是絶对的！不管对手是谁，敢阻挡我的去路我就粉碎谁！』
『你这个王八蛋！那孩子啊，可是笑着说过，等战争结束总有一天要和哥哥一起生活的啊』
像这样子，棋子之间会上演各种剧情的特点。
现在，在月这边的是受不了国王的暴政而流亡的妹妹，以及侍奉那名国王的骑士哥哥在战场上相遇，哥哥杀了妹妹，就与迷恋上那位妹妹且是香织这方的骑士争论起来了。
不管怎麽说，让妹妹流亡的人是哥哥，一定会去找她的约定却变心了⋯⋯这种设定的样子。
「好残忍，不愧是月，太残忍了！」
「⋯⋯香织。不是我想出来的设定。游戏的剧情完全是随机的」
「我，现在很怀疑那个设定喔。因为，月你在此之前最先盯上的就是治癒师了！肯定，是用魂魄魔法或什麽去读取玩家的内心了吧！月的愿望都被反应在故事上了喔！」
「⋯⋯是偶然。我不认为治癒师死了，就等於没有慈悲心」
「你说谎！你絶～对在说谎！我很清楚！每次游戏，月你都会马上去确认治癒师的所在位置吧！因为看视线的动向就能明白了！」
「⋯⋯香织。你，累了哦」
「你很吵耶！」
叽叽喳喳在吵闹的同时，其实会一起玩游戏的频率就是这二个关系最好的人。面对全然一如往常的景象使阿一他们都感到很疗癒。
摇啊～摇摇啊～摇地坐在暖炉前面的安乐椅上前後在摇晃的同时，兔耳也顺便跟着晃呀～晃晃呀～地希雅，视线没有从手上的编织物移开来就向阿一询问起了。
「实际情况是怎麽一回事呢，阿一先生。那款游戏是会读取玩家的心情而设定剧情吗？」
「不，没有那种设定，应该。被编入的所有剧情，都是爱恨剧或是骨肉相争甚至是午间剧场的架构吧。只是玩家方面随意去投射自己而已吧」
让缪坐在膝盖上，一起在玩笔记型PC的阿一，有点自信地这麽回答。
顺便一提，现在，和缪一起在玩的是创立国家的模拟游戏。是愁的公司的新游戏的试玩。
建国的自由度相当高，但缪却说「军事力才是国家的力量的喏」，而就集中在防壁或是兵器开发甚至是增强军备上面了。
阿一，若无其事地就打算将『动◯之森』的温馨设定加进去，结果在一句「哇，不愧是爸爸的喏。要让兽人们去当开拓之民而配置在前线的喏」，还是使思考往军备的方向倾斜了。
这孩子到底会往哪去呢，会成长成什麽样子呢⋯⋯
阿一爸爸有点担心了。
对游戏拥有独特见解的愁，注意阿一很罕见没有自信的样子感到纳闷起来。
「你怎麽了，阿一。这『应该』，是你所制作出来的游戏吧？」
「不，不是啊父亲。这个异世界版的西洋棋不是我做的。是奥斯卡・奥尔库司⋯⋯那个奥尔库司大迷宫的创造者所制作出来的东西。是在奈落的藏身处时，在奥斯卡的宝物库内找到的。打发时间时就常和月一起玩了喔」
因这句话，使愁说出「第一次看到由阿一之外的其他人所制作出来的神器」後，不只愁就连其他人也都显露出吓了一跳的表情。
「只是，奥斯卡又是如何，创造出这麽奇怪的游戏设定的呢。不，都在传达本领很高强了，但是⋯⋯」
「是啊。之前在托达斯旅行时，就有在奥尔库司的藏身处看过过去的影像⋯⋯而且，就只会给人一种认真的大哥哥的感觉」
缇奥「咦？」地在感到纳闷时，雫也「确实」一句对印象的偏差感到有点困惑了。
「⋯⋯嘛，可以想像的出来。反正有密雷迪的干涉，才会追加出剧情设定来的吧。棋子之间每次冲突起来时就会上演很浪费精力在午间剧场的剧情，这种很烦人⋯⋯就除了那个家伙便不出外人了」
阿一的话，使所有人「明明是世界的守护者啊～」地在眼神遥望着远方同时也得到了理解。
「各位，来一杯热的咖啡欧蕾如何？」
蕾蜜雅从厨房的方向两手端着托盘回来了。托盘上有摆放着每人份的马克杯，而且还都在冒着热气。同时，微微地甘甜香气就在逗弄鼻腔了。
「蕾蜜雅酱，Nice！菫义母，就是喜欢蕾蜜雅酱这种机灵的地方哦～。顺便一提，要是有饼乾或什麽的话，我会更高兴的～」
随意躺卧着的堇就用手上的平板电脑在写起什麽东西来了，不过，一只手正晃动着空空如也的马克杯在要求再来一杯。
这位南云家的母亲，就在烧烤结束，还洗过澡後，便从在暖炉前放松下来开始就没有再起身过一次。一直都在滚床。今天已经，没有要爬起来做点什麽的样子。
儿子的妻子正全力在宠溺丈母娘⋯⋯
要是一般情况就会在婆媳问题的关键点上渐渐冷淡下来，但是对那样的堇，蕾蜜雅却是「啊啦啊啦，呵呵呵」总是这样在微笑以对。不，反而是展现出比平时要更温柔体贴接着在一句「当然，都准备好了哦～」後，就将马克杯和饼乾放在菫容易拿到的地方了。
「蕾蜜雅，不要太宠母亲哦。让她得寸进尺的话」
「啊啦啊啦。很好不是嘛。毕竟是难得的旅行中」
面对微笑着的圣母蕾蜜雅，使菫说出「儿子不宠爱妈妈的部分，就由蕾蜜雅酱来宠爱吧～」时就一边滚起床来一边在说着。
顺便一提，菫对看穿限度很有一套。面对在旅行期间要比平时三成怠惰的母亲，魔王的儿子轻轻叹了一口气了。
从蕾蜜雅手上接过咖啡欧蕾，众人就很有默契一起喝起来。像是在品嚐味道一样稍微含在嘴里咕噜一声就让喉咙发出声音来。
众人便「呼」的一声吐露出放松下来的声音了。
而，像是要替那种悠闲的气氛在泼冷水一样，阿一的手机响起来电的声音。露出很微妙的表情拿起手机，萤幕上显示出『服部』文字。然後就在叹了一口气的同时就进入通话状态中。
『南云先生，一整团的人大驾光临罗』
「动作真快啊。还以为会花上二、三日」
『虽然很令人感到惋惜，但竞争心却很旺盛。很想在第一天就有享受一下悠闲的休假』
「服部先生你啊。都骗过缪的法眼把很多肉都带回去了对吧？有和部下一起，悠闲地沉浸过晚饭的余韵了不是吗？」
『嗯，因为公务员的低廉工资很少能够去品味一下至福的时间。部下们也都非常感谢──』
「顺便一提，缪可是『服部，我饶不了你。肉的恨意我是不会忘记的喏』说了喔」
『务必请您劝劝她！是我一时冲动！战胜不了Ａ５等级的肉！』
「嘛，那件事就先放一边──多少人？」
对服部的反应露出苦笑来的阿一，就在这时候稍微改变了一下气氛询问了。服部也同样换了个声音来回答。
『我们这边能确认到的就有五十二人入山了。从装备、人员的配置来看有四支队伍。所属全都不同吧』
「⋯⋯来了相当多人啊。互杠的情况呢子は？」
『这时候并没有发生。总觉得，是采取互不干涉，速度快的人获胜的样子。这样情况，事前上面的人就有提到了呢。不过，就确保住目标後就不晓得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了』
「那些全部吗？」
『不是。其他还有三个国家也过来哦。好像才在刚才越过县市交界的样子。感觉大概会晚十五分钟吧』
「全部都很弱吧」
『要怎麽做？我们这边也做好准备了喔。必要时会派出部队的。对上所有人虽然会很辛苦，但去狩猎，一、两支敌人的队伍还是办的到的』
服部的提议使阿一显露出稍微在思考的举止。
既然在这种时机下阿一他们都来到这种地方了，也都很了解袭击者们都会被引诱过来吧。原本，公安的藏身处会被知道，就是服部他们故意让情报外流出去的。
即便如此，能就这样短的时间里同时前来，就表示他们都做好觉悟了。应该是在已经超越以监视为基础的想法才行动起来的。
归还者应对课的特殊部队非常强。是精鋭中的精鋭。总之，在归还者騒动的後半时期，为了不让魔王进咖一脚便气势勇猛将各国的人马给压制住了。
光是这样，就可见连日本也对归还者骚动的关联性都感到很沉重的缘故所做的编制吧，但⋯⋯
话虽如此，任务的范围很广，归还者应对课的人员就某种程度散落在全国，或是全世界内。
正如服部事前所说的那样，面对这次的突然行动光靠能迅速行动起来的人员会有应付不来的感觉也是事实。
虽说如此姑且，在我方这方面，就没有感觉要让互不相识的应对课的人员，去赴不利的战斗而造成白白牺牲的必要性。
况且，
「能采取完全放松模式啊」
『什麽？您说什麽，南云先生』
很小声地自言自语使服部以惊讶般的声音在询问着。
对此没做回应，阿一重新环视过室内後，任谁都在品嚐蕾蜜雅特制的咖啡欧蕾的同时在享受着悠闲。那就连阿一也是一样。
而，这时，
「打扰了」
凛然的声音就在室内响彻开来了。
面对不是来自南云家的任何一位女性的声音，而且还是突然出现的气息，就使缪发出「噫！？」的声音跳了起来，愁和菫、蕾蜜雅、以及莉莉安娜也都哆嗦地在发抖着。
视线看过去，一名女仆小姐就在不知不觉间就出现在阿一所坐着的沙发的後面了！
莉莉安娜不禁就大叫起来。
「荷莉───！」
「是香水草」
「水草！」（注：这里是读音问题，中文无法对应请无视）
与王女的贴身侍女的荷莉娜认识的南云家的人们都以「荷莉娜小姐？」「好久不见」的声音在问候。当然，立刻就遭到一句「是香水草」给订正了。
所有人都表现出「啊，好的」的感觉後，香水草便露出莞尔的微笑，将视线看向阿一并重新说起话来了。
「不需要为了他们，而浪费掉诸位重要的团聚时刻。主人，请交给我们吧」
「这样啊。花骑士的构想也几乎都完成了，托达斯的各地也都粗略地收拾过了，是碰上莉莉安娜的状况才叫来这里的⋯⋯嗯，你们原本的任务。就是负责莉莉的护卫和敌人的排除──一切就交给你们了。动手」
「Yes，My Lord」（注：中文是：遵命，我的主人。以英文呈现是加深语感，以及配合下面故事的展开）
恭敬地低下头来的香水草，就这麽忽然消失了。
阿一向在电话另一头的服部传达这麽「事情就是如此。就这麽沉浸在肉的余韵中也没关系哦」一句。服部就以很开心的声音在一句「了～解」後就挂断电话了。
把手机收进怀里的阿一，就在麻烦事已经得到解决打算去喝咖啡欧蕾的时候，
「⋯⋯干嘛？」
就面对妻～子们所投射过来的难以言喻的眼神而停下动作了。
知道是为了莉莉安娜，阿一有说过应该要去锻链一下近卫部队。而那就是指女仆部队。
话虽如此，真正有过接触，其实就在今天才第一次见到。
就如阿一所说的那样，花骑士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在托达斯进行活动，另外还会为了任务而前往各地。
「在托达斯与荷莉娜小姐见面时就有在想了⋯⋯对阿一君，或是和我们交谈都是全然不同的感觉呢」
「相当有主人大人的感觉呢，阿一先生」
「多麽令人羡慕⋯⋯」
「呐，阿一。是为了莉莉所成立的女仆部队对吧？但是不管怎麽看，看上去都是在侍奉阿一的感觉吧？是怎麽一回事呢？」
「爸爸，缪变成女仆小姐你会高兴吗？比起爸爸，主人大人的称呼法会比较好吗？」
「啊啦啊啦，阿一先生真是的。这麽想要自己的女仆们吗？」
「对呀！大家都是这麽认为的吧！说起来荷莉娜，明显就很开心！和被我命令时简直不能相比，对能被阿一先生命令会感到很高兴！」
以露出不快视线的香织为开端，希雅、缇奥、雫、缪、蕾蜜雅、莉莉安娜都越说越起劲。的确，阿一的口气就像是因自己的兴趣且为了自己才成立女仆部队的。不，明确地被怀疑了！
「没那种事情吧？再说我要是对女仆感兴趣的话，与其让香水草她们穿上女仆装还不如让你们来穿──」
「⋯⋯奥斯卡・奥尔库司可是一个重度的女仆控」
说出如被吓了一跳一样辩白来盖过阿一的话，讲出如同无关紧要的话来的人就是月。在众人的注视下，月很快地站起来讲述着。
「⋯⋯离开奈落之前。在藏身处生活时，阿一屡屡都会在半夜消失不见。而且，还会故意设下神器留下人还在床上的气息」
「っ，月、月。那时候是──」
「⋯⋯『阿一你闭嘴』──对此感到在意的我，就在某个夜里，偷偷地跟在阿一的後面了。阿一人就在奥斯卡・奥尔库司的秘密房间内。而且，我目击到了」
突如其来的の『神言』。在那种情况下连阿一要抵抗都得花上一段时间。
然後，所有人就在斜视看着微妙地在慌乱起来的阿一而朝着月在注视下，月就如同在侦讯犯人，
「⋯⋯阿一，就沉醉在奥斯卡所留下来的女仆格雷姆的身影！阿一和奥斯卡一样──都是女仆控！」
咻地伸手一指，又有一个真相得到解明了！
顺便一提，当时的那具女仆格雷姆已经遭到月大人轰成渣了。
抵抗掉『神言』的阿一开始反驳起来。
「你误会了！那只是，我对『女仆格雷姆』很感兴趣而已！『女仆机器人』可说是男人的浪漫！单单，就只是作为技术人士的血液在沸腾！奥斯卡啊，是在追求真实般的女仆，反而因为离真实太远而身陷困境，要将烦恼托付给後世的链成师的啊。我就是为了要继承它──」
「⋯⋯有罪？还是，无罪？」
再次盖掉阿一不断在为自己辩解的话语月法官要求起审判来了。妻～子们＆爱女陪审团则是一起显露出微笑，
「『『『『『『有罪！！！』』』』』』」
妻～子们＆爱女立刻就站了起来。魔王大人滴答地在流起冷汗来了。
「请老实地接受制裁喔～」
「血缘是不容争辩的啊。父亲也是，以前就常被母亲强迫去做女仆装了」
堇的视线从平板电脑上没有移开，愁则是沉浸在回忆而望向远处。总之，就是有事情不想被儿子问起。
「⋯⋯不论哪一方，都没办法悠闲地度过啊⋯⋯」
看着逼近而来的妻～子们，和在膝盖上重新以相对望坐下来的爱女，就使阿一露出抽搐不已的表情来了。
在明亮的月光都照不进来被黑暗所笼罩着的森林里，有着异常安静又迅速在前进的集团。
是某个国家，非官方认可的特殊部队。
那名队长，一边正用毫不踬碍的脚步在前进一边则是在心里吐露牢骚了。
（⋯⋯妈的，抽到一支下下签了）
作为队长的男人对於目标的人物也很熟。是一名很出名的偶像，更还是一名在世界上作品被翻译的漫画原作。电视也好网路也好，即便对那各业界不感兴趣都还是会经常看见。
对於那样的对象，不可能绑架起来的话就杀掉⋯⋯
（如果只是一名影响力太大的偶像只会感到良心不安就还好⋯⋯那麽，作为国家的消耗品的我们原本就不该有期望，但是⋯⋯完成後能活着回去吗）
队长的男人在想。确实以网路作为起点的少女是个威胁。国家无法置之不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只不过。
那名少女，却是他的人──以代号来说就是『魔王』的亲人。
几年前，对他们出手的祖国就遭受到沉痛的後果了⋯⋯
队长的男人的朋友们，现在正在开发中国家忙於掘井，在节目上还是个会秀出露出爽朗笑容当地的孩子们合影的明信片的的志工成员。
明明都是和自己同等或以上，且在杀人和工作上很优秀的地下工作人员⋯⋯
祖国的大人物，已经忘了那种恐怖了吧。
队长的男人，小小声地真的很小声地叹气了。
话虽如此，既然都是身为为国家做事的人，命令就是絶对的。要重新打起精神。
而，就在这时候，森林的深处就有着沙沙沙地在踩踏落叶的声音，於是队长的男人便将拳头举起来了。部队的队员们都停了下来。就这麽低着子身子在警戒。
透过夜视装置注视声音传来的方向，同时队长的男人就将装上灭音器的枪口对准过去。其他的队员也注意着全方位。
原来如此。消除气息的方法到底不愧是精锐吧。每件装备都很到位，在与森林的暗处或草木同化下平常人要发现他们要说非常困难也不为过吧。
队长的男人眯起眼来。不论多细微的动作都不会放过，随着情况不同是会毫不留情开枪⋯⋯
「欢迎光临」
「──」
连话都说不出来。正是语塞这个形容词。
是他国部队违反约定袭击而来了吗，还是说是日本的应对课的特殊部队呢，或者是更加恐怖的魔王或他的太太之中的谁呢⋯⋯
明明都有这麽预料过了，但是连藏都不藏就光明正大地现身的是，
「我是魔王的属下，花骑士序列十位──水仙花」（注：水仙花/フリージア/Freesia。这里是用偏译，正确名称是小苍兰）
一名很漂亮的女仆。
有着一头像是生长在夜里如雪般的纯白色头发。如玩笑般的工整美貌。鲜红色在闪耀着的眼睛很妖艳，明明面无表情却会使心在一瞬间被捉住。
精鋭中的精鋭的部队队员们，都愣住了而吞下了口水。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到底不愧是队长。他立刻就做出判断了。『魔王的属下』──已经，不是能动摇的时候了。既然没有能够撤退的选项，就只能动手了。
「开火！」
队长的男人扣下板机的同时大喊起来。一下子回过神来的队员们也立刻就扣下板机了。
就在灭音器吐露出特有的枪声中，被降下子弹之雨名为水仙花的女仆──
「唔，果然没有那麽容易啊！」
是藏在什麽地方呢，瞬间将巨大的可变式大盾展开後，就当场文风不动接下齐射了。
金属之间的硬质碰撞声就在夜晚的森林中响彻开来。
「手榴弹！阿尔法４、火箭筒！」
隐密性已经没有意义时，队长就决定要以火力来拚胜负了。二名队员就以鲜明的动作丢出手榴弹。
一瞬间，女仆就被轰鸣音和爆风，以及喷出来的土烟给包围起来。进一步被装在步枪上的榴弹发射器的枪榴弹就被发射而出命中那里。爆炎就将她包覆住了。
队长的男人以手势来传达暂时停止射击。
一拍，有着烟尘的爆炎在消散後──
那个地方就出现了一颗金属球体。
和阿一的可变式大盾艾迪翁相同，是可以全方位展开型的。
面对在单手发出卡咻卡咻卡咻地尖锐声音出来的同时渐渐就往普通的盾牌摺叠起来的艾迪翁，水仙花优雅地拍了拍围裙了。
一点伤都没有。那一身纯白的围裙也好中分的长直发也好，都没有半点脏污。
「っ、散开！５～９去牵制！」
留下部下，就是要本队去完成目的。不能倒下，另外即使倒下了就会在任务的遂行上造成重大阻碍等级的损害。在做出如此判断之下就决心要牺牲部下了。
面对那名队长的决心，队员们也不该抱持着不满。行动要采取迅速⋯⋯应该是。
「？要发呆到什麽时候！给我回神！」
队上的阿尔法５～９没有回应。视线没有从水仙花这名威胁身上移开来的队长就队没有立刻回应的部下感到焦躁而扯开包含着叱吒的声音。
但是，还是没有回应。
「这里是阿尔法４。５～９ 没有反应」
「唔，１２！在你那边吗！？」
「没有，我没有发现！１０及１１也没有反应ロス 刚才还在旁──」
声音消失了。队长的太阳穴冒出了冷汗。迅速发出指示，要在四周的２～４稍微变换一下队形，要相互掩护。
「被干掉了吧。你是诱饵吧」
「诚如您的明察」
回答的⋯⋯不是水仙花，而是更为年幼的声音。而且，还是从正侧面听到的。
有如从森林的暗处渗透出来一样现身的是一名新女仆。
「初次见面。我是花骑士序列第二位──龙面花」（注：龙面花，ネメシア/Nemesia）
「⋯⋯小、小孩子？话说，兔、兔耳？」
以感到很意外的模样，队长的男人的视线就完全往新出现的女仆身上移动过去了。
会这样也是很正常的吧。因为她，乍看之下还不到十五歳吧，即使多加个几歳也指是一名十多歳的少女。虽然容貌相当可爱，但值得关注的都不是年龄或容姿。而是在在她的头上很抢眼，又毛茸茸的──兔耳！
是郝里亚。
本名，涅雅・郝里亚。是和帕鲁君同年龄的女孩，外号虽然是叫做『外杀的涅雅修塔特尔姆』，但现在是叫龙面花。
是郝里亚中的其中一人，当听到在募集魔王直属的女仆集团这件事情，就使一族在整整十天内上演着大乱斗（女性限定）的结果，就在平起平坐的姊姊退让下抓住荣耀了。
序列是综合评价和各方面取得第二名的结果，但谍报能力和暗杀能力却是列於首席。单纯在战斗能力上明明是兔人却有办法挤进前３名，就连最近都成为一名女子力都有能够争夺第一名宝座的年轻精鋭。
「您的同伴都已经逝去了。还要挣扎吗？」
面对再次开口的龙面花，队长无法回答。
在正侧面的人，恐怕就是在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情况使去攻击水仙花的部队陷入毁灭状态的女仆。
在前方的人，是火炮全然无效的女仆。
这样下去，只会全灭吧⋯⋯
队长一瞬间环视剩下来的部下们，呼的一声整张嘴就扭曲起来降下枪口了⋯⋯
「对不起。话说的不够完整。──即使挣扎也要击溃」
「诶？」
水仙花就往前方伸出双手。随即，那双手就变形。发出卡咻卡咻卡咻的声音，眨眼间就变成格林机枪了。手臂本身。怎麽看都不是人类。
看见它的队长的男人就在发出乾笑的同时，
「所以，我就说嘛」
在任务执行前，就向上司提过了。
接着，格林机枪就卷起猛烈的沙土将他们都覆盖住了。
另外，序列第十位水仙花，则是一名体内满载着大量的神器──突击杭，小型太阳光集束雷射、飞弹、超震动死神之镰（附带大口径霰弹枪）、可飞空的远距离兵器等武装的人型收割者，还是阿一的浪漫的大成──女仆机器人。
从那之後，各国的部队，就在无招架之力且尽数遭到女仆的袭击而毁灭了。
就连後续部队也没残存下来被歼灭，以监视系统见识到那种景象的服部和他的部下们，就坚定地发誓再也不会对女仆抱持幻想了。
几天後。
针对莉莉安娜订定计画的各国领导人──共十人就聚集在某个地方，还关系很好地在搔着大量的冷汗。
虽然都是国际高峰会的创始会员，但这次的聚会却是完全非正式的。
不仅如此，他们不是为了协商，也不是为了合作才聚在一起的。
正确来说是被聚集起来的。强制性。就在这几分钟内。
说到其原因，就是仓促之间将前任者都换下来的国家领导人，所一瞥望过去的实行犯了。
「有什麽事情吗」
「⋯⋯没有」
倒不如说，有事的是你们那边吧！虽然很想吐槽，但深怕招惹是非而摇起头来。
那名人物──女仆小姐，再次静静地在墙边等待了
没错，那名女仆小姐，正是绑架了一国的领导人实行犯。
当感觉突然间有名女仆就出现在背後时，忽然腹部就遭到一拳，注意到时就来到不知名却很宽广的这个房间了。
而且，这恐怕连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会有的相同想法。
在被坐在圆桌上的各国领导人的身後，自个都有一名女仆在待命。
全部，都是会令人感到窒息程度美貌的女仆。是男人的话，任谁都会去注目的吧。
但是，虽然是理所当然但任谁都没有能去观赏的余地。
（修拉尼尔那迦前总统。说你很软弱的我错了。如果，有听你的忠告就好了⋯⋯）（注：修拉尼尔那迦前总统是後日谈１魔王的女儿系列所出现的人物）
在腹部还有点疼痛及红肿的同时，在心中嘀咕着。仔细看，其他人们也都一样都微妙地很在意肚子。看来，是所有人都挨了一记腹部拳击的样子。
虽然有话想要对一国的领导人说，但等一下要过来的人，就是对国家带来相当不讲理且强硬击溃，一意孤行的怪物。
「对不起，您刚才，是不是在想什麽奇怪的事情呢？」
「没、没没没没有，我什麽都没想！」
「是这样吗⋯⋯失礼了」
女仆小姐太敏锐了。而且非常可怕。一瞬间散发出来的怒气，不是杀气就会使冷汗倍増了。都已经是瀑布了。就好像在淋浴的样子。
一瞥看向手表，就快要到被传达事前的时间了。
卡嚓卡嚓地，时钟响起美妙的声音。
不久，那个时刻就到来了。
在没有前兆下，女仆们就一齐移动到门前。一点脚步声都没有，以很精湛的姿势就分成五个人往左右边分开了。
「主人就要到来。⋯⋯礼仪，都清楚吧？」
从女仆──香水草小姐的身上进出异常猛烈的杀气！
各国的领导人们都一齐站起来了！流着会让人很担心会不会脱水的冷汗！
隔了一拍，香水草便以恭敬的举止将门打开。露出身影来的魔王陛下⋯⋯
「噢、噢喔喔？」
稍微往後退，吐露出感到困惑的声音了。
虽然有下令要将这次的首谋者们都找来谈话，但在门打开来的途中，女仆就以排列整齐状态垂着头，并且各国的领导人则以快要死掉了的表情在将脸低下来。正因为那样，还一边猛流着汗！
连那样的魔王──阿一，也都有点吓一跳了。
咳哼地咳嗽了一声。重新振作起来的阿一就进到室内。
而，这时候，就从一起跟过来的妻～子们之中发出颤抖般的声音了。
「芬，芬莉！？你，在这种地方做什麽啊！？」（注：芬莉，出现於文库版第三卷的番外）
「我是女仆，公主大人」
是这样没错。因为有穿女仆装。
想问的不是那种事情！！缇奥在捶胸顿足。
本名，芬莉。其真实身份是竜人族，而且，还是缇奥的奶妈。要说是第二名母亲也不为过的存在。
那样的存在，不知不觉就当起丈夫的女仆！
不，因为代代都是侍奉库拉鲁斯家的一族，到了现在会去侍奉阿一也不奇怪！但是，但是完～全，都没有来问过妾身吧！？虽然越说越激动，但芬莉却是作为花骑士序列第三位的艾薇小姐莞尔地微笑了。
加上，年纪比缇奥还要老原本是一名老太太，但现在不管怎麽看上去都只有三十歳左右。是一名洋溢着母性和魅力的熟女。怎麽看都变年轻了。
精神力有如外挂的缇奥会混乱也是没办法的事。
缇奥虽然打算在说什麽，但在此之前这次就换希雅出声了。
「涅雅酱！？难道、难道连涅雅酱也是！？」
「我是女仆。希雅姊姊大人」
是这样没错。有穿着女仆装。
接着，莉莉安娜就用像是在忍受头痛一样的动作询问了。
「那个～，你难道是帝国的特蕾西・Ｄ・荷鲁夏皇女殿下吗？」
「我是女仆，莉莉安娜大人」
是这样没错。有穿女仆装。我知道啦。这种模式。我已经习惯了！即使是帝国的皇女殿下，即便在这里都是一名以好战出名的公主，嗯嗯，也是啦！就是女仆小姐没错啦！
面对莉莉安娜的自暴自弃的氛围，以「呵呵呵」妖艳地在微笑的女仆皇女大人──为基础，在花骑士中是序列第七位的蝴蝶草小姐，便「久违了，呵呵呵～」地笑着回应了。
当然，具有这种抵抗的莉莉安娜，就因为在视野一角所出现的另一个人，是很眼熟的人物而就没有去吐槽。纵使，她和王国骑士团的团长库洁莉・雷尔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哪、呐，小雫。不管怎麽看她都是库洁莉小姐」
「香织，真巧呢。我看起来也是如此」
看样子是没弄错的样子。顺便一提，她是序列第四位。非常在意现在的王国的骑士团长是谁了。希望不会是悬缺。
来自月她们所有人，特别是从缇奥那边感受到「详细说明一下吧！」这种视线的同时，阿一就若无其事地将视线移回到在相互对望着的各国首脑们那边去了。
「那麽，你们为什麽，都会聚集在这里呢。状况应该都很清楚」
气氛一变。一股物理性的压力感的压迫感。
阿一往前一站时，让自己派出去的部队全灭，排列着不将警戒当一回事就将人绑架的女仆们静静地往背後在等待着。
穿着一身以黑色为基调的服装，让战斗女仆集团随侍着的那道身影──
「魔王⋯⋯」
有谁在自言自语了。
「那麽，我们就来商量吧。很理性的、很和平的，像个文明人，吧」
针对这句话，以为不至於会就这麽被杀，打算趁机去解释的他们，就露出有点感到败兴的表情。又或是，在有了谈判的余地下，就使各国的领导人的强势都清醒了。
但马上，他们就知道那是错误的。
「那麽？应该对谁的亲人动手？」
一阵黑色的风吹过。有一股这样的错觉所带来的不祥压迫感。幻视到心臓被紧捉住的景象！
该怎麽调解呢。
面对那场『最初的对话』，谁都没有能成为去回答的人。
此後，没有碍事者的『莉莉安娜的救助网』会走到什麽样的地步呢，这又是另一个的故事。
在那位莉莉安娜背後在扶持的优秀秘书──桑德菈・温特切斯特小姐，其实就是变装过的香水草，并且在海利希志工协会的背後进行各种各样行动的干部们其实所有人都是异世界人而且本职都是女仆也是另一个故事。
就连魔王的战斗女仆集团，更加蓬勃发展，也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
改めて、今年一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来年もよろしくお愿いします！
ちなみに、今回出てきたいろいろの解说を少し。
・异世界版チェス＆オスカーのメイドゴーレム
⇒第１卷の时の特典ＳＳにちらっと出した内容だったりします。
いつか、ＳＳの话も、加笔修正して出せればいいなぁと思います。
・库洁莉＝レイル
⇒アフター光辉编の最初と、６卷にてちらりと出てます。
メルドの後を継ぐ王国の骑士团长です。莉莉安娜の元近卫队长です。
何故、魔王のメイドになっているのか。トータス旅行记②か③边りで书ければいいなぁと思います。
トータス旅行记は、ハジメの轨迹を追うと同时に、
フルールナイツメンバーが出てくるお话でも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芬莉
⇒３卷の番外编にて登场。缇奥の乳母で、库拉鲁斯家に仕えている人。穏やか芯の强い淑女です。
しかし、竜人族なので怪力でもあります。
・涅雅
⇒７卷にて登场。帕鲁くん──必灭の巴鲁多费鲁多君と同い年で友达。
ボスのメイド争夺战では数多のお姉样达の屍（？）の上に立ち、
满身创痍で「胜ったど～～！」とガッツポーズした姿は伝说となっている。
その内、アフターでフルールナイツのメンバーが全部出たら一覧で绍介しますね。
まだ序列八位と九位が出てませんが、单纯に思いつかなかっただけなので、もし「こんな角色出してくれ！」とリクエストがあればどうぞ。
もしかしたらアフターで登场させて顶くかもしれませんｗ


◎正月特别企画 托塔斯旅行记②
『世界门』连接地球和托达斯。
在与王宫连接而设置着它的塔顶上总算是把混沌都收拾好的阿一，终於带着所有人从塔上面下来了。
横眼看向在以魔力作动的升降梯上面涌出欢呼声，亲人间就在那份余韵中很嗨地在聊天的阿一，就把通往连接王宫的门打开来。
而，随即，
「阿一先生！」
啪答啪答这种急促的脚步声，和洋溢着喜悦之情在呼唤阿一名字的声音就响彻开来了。
「莉莉。这麽快就──哎呀」
来迎接了啊──而，阿一虽然想要说出口，但在那之前莉莉安娜就往胸口扑过来而使话语被打断了。
在缓冲掉轻轻的冲击被接住在阿一的胸口上，就使莉莉安娜展现出满面的笑容。已经，是只看得见阿一的模样。还散发出暖呼呼的爱心在不断冒现出来的气氛。
「⋯⋯嗯。刚才，直接无视我们往阿一突击过去的人，就是这个海利希王国的王女，莉莉安娜・Ｓ・Ｂ・海利希小姐」
月依然是想继续当她的月导游，但却是一边用食指在搓莉莉安娜的脸颊一边在做介绍。
「呼哇！？各位，都在呀！这下失礼了」
事到如今莉莉安娜才以淑女来敷衍。红着脸颊的同时，婉约地与阿一分开便行了一个很可爱的屈膝礼且进行问候了。
「莉莉酱！好久不见了呢！过的好吗？」
「哎呀，依旧是一位公主大人呢」
「菫义母大人、愁义父大人。久疏问候。那段时间承蒙您的招待，真的非常谢谢您们」
事实上，莉莉安娜已经和菫与愁见过面了。
到底，是妻～子之一，在不知何时才能招待菫她们到托达斯来见一面就在对莉莉安娜感到很可怜之下，就反过来利用莉莉安娜有短暂的空闲时间而将人找过来了。
当时，就在异世界的真正的公主大人的登场，而且还是儿子的老婆，便使得菫和愁的情绪变得很兴奋。然後就配上各种手段招开盛大的欢迎会了。
向阿一的父母问候这件事要比处理政务还要更紧张的莉莉安娜，面对二人意外的欢迎举动便不禁潸流泪下起来。
莉莉安娜的礼服身姿，即使什麽都没做都会让人感到一股气度，而且还带着一个头冠，看上去就能明白她是公主，就使得头一次见到异世界的公主大人的智一他们这群亲～属们头以感动的目光了。
不，只有智一，就连在感动的同时都还投以有如在说「这臭小子。又把到一个孩子了啊」的眼神频频在往阿一看过去。
阿一在苦笑的同时说起话来。
「⋯⋯智一先生。我记得有向您提过莉莉的事情了」
「抱歉啊，阿一君。在听见除了My Angel以外的女人的时间点上，我的心就染满了纯纯的杀意了喔」
所以，几乎没在听。不如说，马上就袭击而来了。随即，就挨了一记My Angel的背桥摔而失去意识了。
然後，智一先生就一边吐露着碎碎念，一边花时间来使自己的心冷静下来。
将那样的丈夫放着不管，薫子就往莉莉安娜走进过去。
「你就是莉莉酱，不，是莉莉安娜大人吧。我经常会听到女儿提到你。在相当严重的情况下，还让您花费心力。请让我向你说声谢谢」
这麽说着薫子便低下了头。智一也急急忙忙一起低下了头，然後八重樫家的各位和昭子也一起说了一声「谢谢你，这麽照顾我们家的孩子」且低下头来。
莉莉安娜很慌张地开口了。
「怎麽敢当，请抬起头来。既然都被卷入到这个世界的事情上，要去做尽可能能做到的事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所做的，和香织她们所做的相比都是一些很不值一提的事」
轻轻地将手放在薫子的肩上让她抬起脸来，也向其他们的人们敦促把头抬起来。莉莉安娜就伴随着温柔的眼神露出莞尔的微笑了。
「各位的令嫒，是这个国家⋯⋯不对，是拯救这个世界的英雄。要说声谢谢的人是我这边。打从心底要向养育了这麽出色的人的各位，致上感谢。我代表这个世界的人向各位表示感谢」
另外，还对和香织她们成为朋友的事、一起战斗的事，都是我毕生的骄傲。然後，莉莉安娜就深深地鞠躬向家属们表示感谢了。
薫子和智一、鹫三和虎一及雾乃，以及昭子，都说不出话来在注视着莉莉安娜。已经被赠以相同言语过的菫和愁，则是用话语哽住的表情在注视莉莉安娜。
任谁，都有着无法将心理的感情表现出来的浪潮。感动，或是接近欢喜，可是，更有着大到说不出来的感情浪潮。
对能与自己的孩子相遇，感到很自豪。还很感谢，养育这样的人的事情。
作为父母的人，有在这之上能赠与的东西吗。
匆匆一瞥，香织和雫及爱子，都感到很不好意思红着脸颊并将视线身後远方在望着。
智一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所显露出来的样子在微微笑起来後，就向赠以出色言语的异世界的公主大人，致上比刚才还要深深的一鞠躬，
「我们，才要谢谢你」
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原来如此。这就是真正的公主啊，家长亲～们在体认着的时候，莉莉安娜就稍微改变一下氛围用明亮的声音开口了。
「那麽，各位大驾光临是⋯⋯」
「啊啊，就如莉莉你所体察的那样是来观光的。是父亲她们很卢啊」
面对耸着肩膀这麽回答的阿一，莉莉安娜噗哧地笑出来了。然後，「这样的话」地一句便挺起胸膛鼓起着干劲了。
「那麽，就让我尽全力来招待吧。阿一先生，有什麽计画吗？」
「还没决定。姑且，要做一般性的旅行时间会不够，我想决定好据点後用传送门到带去各地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务必就留在这座王宫吧」
「啊啊，虽然我很想让你这麽做，但⋯⋯」
「好的，请交给我！」
看来，莉莉安娜好像要亲自招待，就使阿一露出有点担心的表情了。
毕竟，莉莉安娜是超繁忙的。实际上，是全权在治理这个国家。是没有注意才不知道，但眼窝下面都能看见黑眼圈。虽然有以化妆来巧妙地遮盖住，但表现在脸上的程度应该已经很累了。
「没问题吗？你还有工作在忙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会比较适当喔？」
「我没事，请不用在意。反正，去休息一下或是去休息全部都做不完！」
「⋯⋯」
不知道为什麽，要用那麽明亮的声音在说「工作是做不完的！」
『王女』这项职业，好像是相当黑心的职业别使所有人的眼睛都寄宿起悲伤来了。
「那麽各位。首先就请让我介绍一下我的母亲和弟弟。母亲大人，很渴望与菫义母大人和愁义父大人见面。不只母亲大人其他人们也是，请务必让我向大家介绍英雄们的家人！」
面对干劲十足在做前导的莉莉安娜，阿一他们都相互对望且露出苦笑，同时老实地跟在她後面了。
虽说还在复兴中，但王宫就是那个国家的象徵建物的缘故，而且，也是新世界上跨越了种族的藩篱的新生王国的象徵，所以也就是最早，被倾力去建造出来的。
因此，和以前的王宫相比虽然不会让人感受到颇具历史的氛围，但就原本就是西洋风格的城堡内部就日本人来说就会让人有一种很感到的震撼力。
智一等人，因职业性质而用很感兴趣的样子忙碌地在让视线游走起来，在被妻子和女儿窃笑着。
「唔嗯。到底有多少隐藏通道和装置呢⋯⋯令人兴奋啊」
「祖父⋯⋯希望你稍微着眼一下不同的地方」
鹫三也忙碌地在动起视线，但看来不是在针对建筑物的构造，而似乎是在隐藏通道的冒険心。仔细看，虎一和雾乃也都以「自己才是找到最棒的了哦」的感觉在专注着。
统统都无视雫那被吓到的表情了。
路上，与好几名佣人和文官、武官们擦身而过。对他们所拥有的特徵行动，使得菫和愁就朝儿子投贼笑了。
「呵呵，总觉得刺刺痒痒的耶」
「哎呀，在近处看到这种态度时，才觉得你真的是个魔王大人啊」
「⋯⋯我并没有这麽自称吧？」
每次擦肩而过，佣人们就会往走廊的两侧避开且很自然地就行礼起来。总之，因为王族的莉莉安娜就在这里。
只是，虽然任谁都有注意到，但他们的视线不是在看莉莉安娜，主要都往阿一在看过来。
看见阿一的瞬间，同样会因为紧张而让身体僵硬，但在那种地方比起害怕却是被注入更多的敬畏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不管怎麽说，深深地鞠躬，完全都没有被强迫样子。很清楚，任谁都是打从心底这麽做的。全身都散发出恭敬的气氛了。
此外，以女仆们为首，女性的眼里所寄宿着的热量都很惊人。虽然没有很明显地在献媚，但都看的出来都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感情。
的确，自己的儿子被投以那种态度和目光，做父母的会感到骄傲而心痒难耐，甚至稍微有种很苦闷的感觉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
阿一一点都不在意王宫的人们的态度，但还是会很在意来自父母亲和其他的亲属们的视线和表情，於是就用难以言喻的表情移开视线了。
然後，正好来到十字路口时，就在视线移过去的前方的通道上就看见有一名侍女走过来了。
和其他人不同，就连站定在鞠躬，都不是在走廊的两侧，而是笔直地在接近而来。
「莉莉安娜大人」
「荷莉娜！」
摇曳着深棕色的长发，用流畅的步伐过来的她就是莉莉安娜的专属侍女荷莉娜。作为女性有着高挑的身高，就连微笑的表情也充满气质，不愧是被选为王女贴身并让人深表赞同的漂亮女性。
那位荷莉娜视线并没有往阿一一行人那里看过去，然後又再次行了会令人感到屏息很优雅的行礼後就继续说话了。
「莉莉安娜大人。露露亚莉雅大人的装扮现在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如果要介绍给诸位的话，可以先到兰迪尔大人那边吗」
「诶？啊，好的」
仔细想想，没有事先联络就进行突击访问，一国的王妃是没办法做好应有的准备的。
露露亚莉雅虽然是一名既寛容又沉稳很有气质的女性，但说到底，要与身为恩人的英雄一家人见面没有做好应有的打扮也是感到很困扰的吧。作为王妃，就必须要有相应合宜的外表。何况，还是初次见面的情况。
注意到这件事，而感到有点轻忽的莉莉安娜就红着脸颊低下头来了。
「荷莉娜，向母亲大人的联络⋯⋯那种样子你就去着手了吗？」
「是的。开门的钟声响起时就立刻」
莉莉安娜会突然不顾一切就跑出去便知道了。虽然是随侍在侧但没有和莉莉安娜一起前来就是预先在进行诸多的准备。
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侍女小姐。
面对真正，别具风格的异世界的女仆小姐（在这里是广义的意思）的登场让眼睛在闪耀光芒的菫和愁都兴奋起来了。
而，这时候，莉莉安娜就突然显露出一脸疑惑的表情。
「啊啦？很感激你前来联络，但是⋯⋯荷莉娜，你很清楚是菫义母大人她们来访了吗？」
阿一和露露亚莉雅已经见过好几次面了，如果是阿一他们之中的谁，露露亚莉雅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打扮的。因为已经建立出那种程度的可以轻松以对的关系了。
也就是说，荷莉娜会特意去向露露亚莉雅联络，就是在『开门钟声』响起後不久，就知道有家人到来了。
怎麽办到的？会感到疑问是理所当然的。
那个回答，随即，显露出莞尔一笑的荷莉娜就以言行来表示了。
「是阿一大人。依照命令，去将房间、午餐等，都准备好。午餐要什麽时候用膳呢？」
「总之，会先去王都逛一圈。具体时间还没决定」
「我明白了。那麽，届时，还请您联络一声。还有──」
「等等等等～～～一下！」
莉莉安娜小姐的拦截。
如理所当然一样，就往相互理解的感觉在交谈的二人之间，以彷佛就像是在进行卡巴迪一样的动作插入进来。（注：卡巴迪，请参照托达斯旅行记１）
「命令是怎麽回事？是什麽时候？」
「因为我有从阿一大人那边得到通信用的神器。只是在开门後，马上照着赐与下来命令去行动而已？」
「刚才，是在敷衍我吧？是在这麽说的吧？」
有什麽好疑问的呢？阿一和荷莉娜很有默契地在纳闷着。
「通信用的神器？嗯，难道是荷莉娜带着的胸针吗！？镶有红色宝石看上去就是非常高价的东西，难不成荷莉娜的春天也到来了！？虽然是有想过，但没想会那就是神器！？　 而且是阿一先生给的！？我，都没有收到那种东西耶！？」
荷莉娜小姐，向在动摇着的公主大人投以一个微笑。
「阿一大人，这件事，很抱歉。我没想到居然会这麽快就再次前来，名单化还没有完成」（注：对应战斗女仆的花骑士团）
「别在意。这边也发出计划之外的出国了啊」
「不敢当。姑且，已经完成八成，那部分的名单有带来了。您要过目吗？」
「八成？真快啊⋯⋯⋯好吧，我晚上在过目」
「那麽这里」
就在被无视而傻住的莉莉安娜的身旁，二人就在某项什麽文件。阿一大略看了一下文件後嘴角就扬起淡淡的笑容。
「很好。这麽短的时间里就有这种品质啊⋯⋯⋯做的很出色」
「恐悦至极」
又再次优雅地鞠躬起来的莉莉安娜公主的专属侍女──荷莉娜小姐。
「嗯、咦？荷莉娜？荷莉娜是我的侍女吧？没错吧？」
「？当然，莉莉安娜大人」
非常，真的非常可疑。
在场的每个人都这麽认为。被妻～子们送以微妙的表情和不快的目光，菫和愁则是一脸贼笑的表情，智一投来锐利的目光，其他的家长则不知为何就将感到很佩服视线看过来了。
「主人哟，如果想让那样的美女顺从的话，您瞧，这里有最棒的吧？别客气，尽管命令！来，来吧！」
忍耐不住慾望的废竜喘着粗气在迫近而来。
「⋯⋯阿一，你果然很喜欢女仆？要我，穿女仆装？」
「爸爸，喜欢女仆小姐吗？那，缪也要穿女仆装的喏！」
「啊啦啊啦。阿一先生也是男人呢。呼呵呵」
「呜，以前就很在意女仆小姐们和阿一君的关系了⋯⋯没想到，已经都到了这种程度。真是失败啊！」
「阿一，那个，没有奇怪的关系吧？没错对吧？」
「不、不可以对女仆们出手喔！阿一君！你明白吗！？」
妻～子们逼近而来。
阿一，就以在讲什麽啊的感觉叹了一口气的同时，就把文件收进宝物库。然後，就向即使是在吵闹的情况下都以不动於衷的氛围在待命的荷莉娜迅速地将手横挥出去了。
看样子好像是『退下吧』这种信号。荷莉娜静静地鞠躬後，安静地离开了。
「比、比我还要更像一对主仆⋯⋯」
不理会莉莉安娜就不用提了。
在承受着妻～子们和家～长们无法形容的视线同时，一行人就来到莉莉安娜的弟弟要成为下任国王的兰迪尔的房间了。
王座一直空着，就是为了复兴结束後的祭典要去迎合兰迪尔的即位。新生的王国，会有新任的国王即位其实是很吉利的想法。
所以，现在兰迪尔要即位，就已经是在浸在学习中在过着每一天了。
就连现在也是，正在自己的房间内接受教师的授课。
「兰迪尔。是我。现在可以打扰一下吗？」
敲敲门的莉莉安娜在询问後，从房间身处就有着惊讶的声音回应而来了。
「姊姊？当然没问题了，但是⋯⋯」
感觉问题就在，鸣鸣『开门钟』都响了，这种时候没有放着他不管而来到兰迪尔这里的事情吧。既然钟声都响了，就一定会出现『那个可恨的畜生』才对。
那个『可恨的畜生』，基本上没有事情是不会亲自来兰迪亚这里的。大抵上，只会使蓝迪亚咬牙切齿而已。
因此，也就认为是很罕见的事情吧。声音里就掺杂着那样的情绪。
代替兰迪尔，担任家庭教师工作的老教师就把门打开了。
然後就看见阿一一行。老教师睁大着眼睛，而在他身後坐在椅子的兰迪尔则是发出「噫！？」地惊愕声音还整个人都跳起来。
「兰迪尔、以及桑吉斯老师你们好。抱歉打扰了你们的学习。因为阿一先生的家人前来玩我想来介绍一下」
「什，那臭家伙的双亲！？」
「你说什麽！那务必絶对要让我打声招呼啊」
桑吉斯老师纯粹是显露出惊喜，但兰迪尔除了惊愕以外，就整个将警戒心都显露出来了。动摇的很厉害，还不小心把在心里的称呼法都说了出来。
阿一他们一一进到兰迪尔的读书房。
虽然没有什麽特别的，但即使如此菫她们却还是让视线游走起来。然後，不知道为什麽，就露出很感兴趣的视线往给人有种在警戒着的小猫般模样的兰迪尔的身上集中起来。
是在学习中吗，兰迪尔的打扮实在很随便又朴素。完全没有很死板的样子，看起来就真的很像个少年。外表就只是和莉莉安娜长的很相像的美少年，那种印象就很显着。
就如之前那样，月往前一站。
「⋯⋯各位，在这里所见到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下任国王，莉莉安娜的弟弟兰迪尔君。有段时期，虽然很迷恋香织，但是在迟钝王的香织不着痕迹无视掉的结果，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用言语之刃闷闷地就捅了一刀，使他的初恋就悲惨地凋谢告终了」
「月！？」
就在香织立刻往月一看发出抗议之声时，各方面都被暴露出来的兰迪尔君就被月的言语之刃给刺了一刀，摀住胸口「噗哈」地一边在呻吟的同时就趴倒在地面上了。
知道当时的事情的雫她们虽然都露出苦笑的感觉，但母亲们就「哎呀呀！」地在对年轻的王子大人的初恋故事双眼放出光芒来了。
「月，你够了，不要说些奇怪的话！对兰迪尔殿下很失礼的哦！明明他只是很仰慕和历历很亲密的我和小雫而已。说我无视他，我，才没有做出那种残忍的事情吧！因为他就像很调皮的弟弟才使我觉得很惹人疼爱的！」
「唔噗」
「殿下啊！请您镇定！不是已经都结束了吗！」
还未，注意到兰迪尔的心意的香织，当下给予追击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在想。在各种意义上，很失礼的人，就是香织你了。
「呜嗯。女儿能被一国的王子着迷上应该要感到高兴呢⋯⋯⋯还是，要当成是哪里来的害虫涌现出愤怒呢⋯⋯」
「亲爱的。在此之前要去向王子大人道个歉。在这边的世界受到照顾的期间，就一直视那种情况的话⋯⋯对王子大人就太残忍了」
白崎夫妻。在不同的观点上都在烦恼女儿的事。
「唔，您们是香织的双亲吗⋯⋯⋯请不用担心」
兰迪尔王子。一边就像是刚出生的小鹿一样在发抖一边靠自己的力量在站起来！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吧。余不是一个会眷恋过去的男人！我是兰迪尔・Ｓ・Ｂ・海利希！是这个海利希王国的下任国王！」（注：台词是NETA 海贼王）
「不，殿下。请您要好好回顾一下过去，平时就有向您说了吧」
兰迪尔王子猛然地挺起胸膛用得意洋洋的表情在自报姓名。桑吉斯老师则在明确地吐槽了。
就以总而言之的感觉，菫她们就「噢喔～」地送以掌声喝采。
桑吉斯老师也做了自我介绍，就在相对菫她们也都做完自我介绍後，菫就很有朝气地「又！」地一声举起手来要求做出提出问题的许可了。
兰迪尔王子的警戒心跳升起来。也许是心理作用，可以看见他的蓬松的金发在倒竖着！
「是、是要问余吗？好、好吧。余是不会逃避的！放马过来！」
「噗！兰迪尔王子好可爱──咳哼。王子大人！你是怎麽看待我家的儿子的呢？」（注：かわゆす，是中川翔子的祥子炭语录中的一句，是好可爱的意思）
前半段吐露出来的心声好像因为很小声而没有听见。也没有特别要来责问的样子，蓝迪亚则是对後半段的提问显露出一脸难以言喻的表情了。
「那家──咳哼。南、南云，颠颠殿っ、怎、怎麽看待的呢，这个⋯⋯」（注：どど殿っ，前面的「どど」是後面殿字的起首音。『っ』，在这里保留是无声的气音，有倒抽一口气的感觉。一般会出现在惊讶、慌张的句子内，保留是为了加强语气使用）
是那麽不想叫名字吗⋯⋯就在众人都这麽认为时，兰迪尔就很微妙地搔起汗来并且露出一副拚面在想句子的模样了。
然後，视线便一瞥往当事人阿一看过去──
「呜喵？」
「咪、缪！你也来啦⋯⋯」
在阿一和香织她们双亲突然的到访所带来的冲击和动摇下，好像没有去注意到在阿一身後的缪。面对突然从阿一的身後探出头来的缪，王子大人就不知为何整个脸颊就染红起来。
「兰迪尔～，好久不见的喏～」
「泥、你，还是会用那种口气在向余说话啊～。余可是下任的国王喔！」
面对露出微笑啪答啪答地在挥手的缪，不知道为什麽这又使得兰迪尔王子就以很动摇的感觉让视线旁徨起来的同时在投诉着。
缪则是有点萌地歪着头询问起来了。
「不可以，吗？」
「诶！？　不、不是不可以⋯⋯」
「那就可以喏」
「但、但是啊，与其说你太过直率呢，还是把其他人当成榜样呢⋯⋯说起来，是余这边比较年长吧！」
缪是魔王大人的爱女这件事是众所皆知的事，所以拿立场来当挡箭牌说法就很微妙了。因此，明明年长四歳是件好事，要以此来当理由就试着要他人住口就⋯
「但是，『精神年龄上，就是缪这边要比兰迪尔要年长了喔』，莉莉姊姊有说过的喏」
「姊姊！？」
莉莉安娜小姐整个人背对过去了。
其他人们，总觉得从兰迪尔的态度来看好像有察觉到他对缪的感情是什麽了，所以母亲们就再次对王子大人的恋情预感闪耀着眼睛在期待着，但其他人则是露出「又来了，相当难搞吧」地掺有同情的表情了。
从刚才开始到底想要说什麽呢？面对微微地歪着头在注视着兰迪尔的缪，兰迪尔逐渐就失去冷静。扭扭捏捏，扭扭捏捏着。
是忍耐不下去了吗，这次不论是少女漫画或是恋爱八卦都非常喜欢的薫子，就朝兰迪尔抛出带有解围意图的提问了。
「呐呐，缪酱。缪酱和兰迪尔殿下的关系好很吗？」
「嗯！我们是朋友的喏！」
「朋、朋友⋯⋯余的朋友⋯⋯」
像是在高兴，像是感到有欠缺一样⋯⋯⋯扭扭捏捏，扭扭捏捏着。
「这样啊，是朋友呢。兰迪尔殿下，好温柔，和缪酱的年纪也很相近呢」
不愧是，香织的母亲殿！您真是一位女神啊！兰迪尔的眼神如同是在这麽表示。
就连像是同意一样，缪笑嘻嘻地在微笑还点了点头的模样也很棒。余的时代来啦！也有像在在这麽说。
还只是从女儿那里间接得知缪的事情的薫子，对於缪非常喜欢爸爸的孩子一事是知情的。
只是，她不知道那是到达何种程度。以为是常见的，小孩子会「我长大了要和爸爸结婚～」这种程度。就常识性来思考方面。
因此，就有了是街上的小女孩与年轻王子大人的恋爱的预感，在让双眼发光起来在说着。
「是吗。呵呵呵，或许，缪酱在未来有可能会变成王妃大人呢。如果与兰迪尔殿下的关系变得更紧密的话，对吧？」
兰迪尔王子整张脸红起来的同时「薫子殿！那、那样一来就──」地在说着，但⋯⋯
好像察觉到薫子话中的含意的缪就用泼冷水的感觉说话了。
「没有那种未来喏」
「诶？」
「诶？」
薫子和兰迪尔王子，眼睛全都变成了小黑点。阿一他们则是以在说「完啦～」的感觉摀住眼睛，而除了菫和愁以外的家长们则整个瞠目着了。
那也不无道理。
总之，原因就在於总是很有活力在笑嘻嘻的缪，显露出一脸非常严肃的表情。
薫子在动摇的同时重说了一遍。
「可、可是你和兰迪尔殿下感情很好──」
香织「妈、妈妈，别再说了」打算要制止，但为时已晚。言语之刃再次被施放出去了。
「因为缪要和爸爸结婚」
「你很喜欢爸爸对吧？但是，兰迪尔殿下也──」
「不可能的喏」
缪的表情很严肃。真心在传达着否定之意。
然後内心的惨叫声就响彻开来。
「每个都是畜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殿下！振作一点！」
兰迪尔君，四肢趴在地上「居然！又是你这家伙啊！我稍微明白了！」地在说着的同时一边砰砰砰砰地在拍打地板。
难以形容的气氛就飘荡在整个房间内。
是感受到责任感了吗，薫子整个人感到坐立难安。
这是原因之一。香织算是天然呆的事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也是个会毫无自觉就丢出言语炸弹言且擅长突击系的少女。
那麽，这样的资质。到底是遗传自谁呢。
答案很简单吧。
就在要想办法去帮助失落中的王子时，香织妈妈毫不留情地就往地雷区一踩！
「缪酱。你不觉得，兰迪尔殿是一位很帅气的男孩子吗？或许──」
薫子拚命地在替兰迪尔拉抬身价，但だったが、
「很帅？」
缪简单地回应了。附带一脸荒谬般感到很不可思议的表情！（注：めちゃくちゃく，在这里是翻成荒谬。其实照番外篇的剧情是可以替换成不屑这个字眼）
劈哩，响起一声玻璃上出现裂痕的声音了。从兰迪尔的胸口一带。
缪横眼看向畏缩起来的薫子，接着视线就往阿一对过去，在接着就笔直地对向兰迪尔，
「很帅？」
再次，歪着头再说一次了。
缪的内心里，对『很帅』的人的定义是确定无疑的吧。如果以此为基准的话，瘫倒在眼前王子大人⋯⋯好像就有了「总觉得，他是个没安全感又不可靠，是哪里帅气了？」这种感觉的评价。
痛苦的寂静降临了。
感到思虑不深的同时，薰子就用像是在说「香织，怎麽办。母亲，搞砸了」的视线在看向女儿。确实，似乎将王子大人的心给宰了。
兰迪尔整张脸朝下站起来了。
然後，就在众人的注视下，斯答斯答地走到门前後，就突然站定，头也不回地开口了。
「菫殿，刚才的问题⋯⋯」
「诶？啊，是」
很罕见，菫的视线会游移着。找不出能对这名少年王子大人说的话！无地自容啊！这种样子。
就在任谁都是以这样的感觉在注视兰迪尔的时候，少年王子便回过头让眼神锐利起来瞪向阿一，
「絶对是最讨厌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可以说能传至天际！这样呐喊起来跑离开房间了。
後头，是突然回过神来的桑吉斯老师在「殿下啊啊啊っ！还正学习中呀呀呀呀呀呀っ」地追上去了。非常迅速敏捷。飞快地。
房间内，还是弥漫着一股很微妙的气氛。薰子是感到受责任感吗脸色显得很差。
只是，看来，兰迪尔好像也有成长了。
一段时间之後，就能听见从走廊的对面微微地传来「只是啊，我还没！还没结束！余，下次就会赢！会打垮你这家伙的啊啊啊啊啊っ」这种喊叫声了。
似乎战意还没有受挫的样子。
「某种意义上，你的弟弟还真是个有趣的家伙啊」
「唉，那孩子真是的。怎麽会一见锺情啊⋯⋯」
听见兰迪尔的宣战布告（？）阿一乐得在笑着。一旁莉莉安娜则是在思考弟弟所添的麻烦和性格及性质，像是头痛起来一样在揉压起太阳穴。
结果，在主人不在的读书房的情况下，阿一他们就前往下个地方去了。


◎托塔斯旅行记③
在兰迪尔一边为第二青春燃起斗志来的同时就不知道跑往何处去之下，莉莉安娜便再次当起一行人的向导了。
是在非常仓促之下在进行准备吧就因为露露亚莉雅就快要准备好了，所以还没有办法离开王都。
一听见骑士们就正好就在进行午前训练，就特别顺应鹫三和虎一的希望，现在就在前往练兵场的路上。
「王国军，大致上分成是士兵团、骑士团，和魔法师团。其中，骑士团更还分成王国骑士团和近卫骑士团，不过，现在，在练兵场内进行训练的则是王国骑士团喔」
路上，莉莉安娜做起这样的工作。月导游则就休息了。因为，根本就不知道王国军的编制。而且还完全没有兴趣。
家～长们则嚯嚯地很感兴趣在聆听。数位相机已经都准备好。满是要去和骑士们拍照的干劲。
菫，则是露出充满微妙期待感的眼神问起莉莉安娜来。
「莉莉酱，也会有女骑士吧？还是说，都全都是男性任职的职业呢？」
「当然，也有女骑士的喔。不如说，现任的骑士团长就女性」
「哎呀！真的吗！」（注：第一句原文是「まぁっ」，就是大叫一声『嘛』这个音）
「嚯喔，女性的骑士团长大人啊⋯⋯呼嗯」
菫的眼睛在发出殷切期盼的光芒了。顺便一提，愁也同样是一脸充满期待的表情。
阿一，就对着那样的双亲投以别～以为我不晓得的眼神了。在想什麽，做儿子的很清楚。反正，是想让她们说出「唔，杀了我吧！」这句话吧。（注：くっ⋯杀せ！，这句NETA是在Ｈ游戏中女骑士会遭到猪头人凌辱时所固定会说的台词）
在不同的观点下，雾乃就用充满期待的声音开口了。
「所谓骑士团长就是连实力也是在这个国家内最强的吧。好厉害。⋯⋯请务必，让我和她交手一次」
「母亲。请您自重吧。不然就砍了你喔」
会对前来家里玩的阿一下毒（姑且，是非致死性），或是设置陷阱，面对很爱恶作剧的母亲，雫便投以我可是都很～清楚的眼神了。你在想什麽，做女儿的我可是很清楚的。
听见那样的雾乃所说的话语，使莉莉安娜稍稍地浮现出了苦笑。
「她本人，都还在为自己的实力尚未脱离不成熟领域的事情在感到不甘心呢。原本，是跟随於我的近卫骑士队的队长所以实力是很了得的，但是⋯⋯或许是前任者太过了不起的关系」
「嚯，前任者就有那种程度了吗？真想和那个人见个面」
鹫三，以和雾乃相同的感性在传达着心愿，但忽然间，阿一他们的表情就变得有点阴暗下来了。
特别是，莉莉安娜和香织，以及雫和爱子，都是既悲伤又寂寞，亦或是很怀念一样⋯⋯就是相当难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的情况下会显露出带有蕴含着复杂又深切感情的表情。
以鹫三为首，不知道来龙去脉的家长们就露出一脸讶异的表情。但是，似乎马上就察觉到了。
是气氛变得有点僵硬了吧，阿一就露出稍微在遥望的眼神开口说话了。
「梅尔德・洛金斯。是王国骑士团的，前任团长。和莉莉同样，不，在某种层面上，甚至要比莉莉更为了我们这群被召唤来的学生们而煞费苦心的男人。虽然有着很纯粹的剑技，到最後连拥有勇者这种外挂属性的天之河都敌不过。是一个真真正正，在王国中最强的男人」
那样的气魄、人格、与实力，就是个只有出色而无其他可形容的男人。
是一点都不夸张地称赞言语。
面对阿一很少会说出口的话和表现出来的态度，使菫和愁都惊讶到屏息了。
香织和雫则如沉浸在回忆中一样继续往下说着。
「对我们来说，他就像一个稍微年长的哥哥。还是一个很可靠，只要在他身旁就会感到很安心的人」
「对被召唤来到这里完全都很陌生的我们来说，是心灵的支柱呢。不只光辉。就连我私也一样，在纯粹的剑技上至今是否能敌得过他呢⋯⋯⋯我变得有多强了呢，很想让他看看呢」
爱子仰望着天空，将小小的微笑挂在嘴角的同时说起话来。
「我呢，有点嫉妒他。因为所有的学生，比起我还要更依赖他」
然後，莉莉安娜就一边笔直地在往前走一边再次说话了。
「他肯定，就是这个国家的支柱。虽然很遗憾，但是他就在袭击这个国家的可怕阴谋中丧命了⋯⋯至今，还是有很多，很仰慕，梅尔德・洛金斯的人。他正是『骑士中的骑士』『王国骑士的象徵』。就连现任的骑士团团长库洁莉也是，相当仰慕他⋯⋯」
将现在的自己拿来与梅尔德做比较了。就为了要知道他的高度。
鹫三，露出感到很敬佩的面容重新说出要求了。
「如果可以的话，务必，让我到他的墓前去致意一下⋯⋯」
仔细看，如果是照顾自己孙女的人就更一定要去了，就连其他家长也都提出请求了。
莉莉安娜显露出有点为难的表情。
「是有忠灵碑。只是，以前是直接刻在神山的岩石表面，但是它却随着崩毁而失去了，所以现在新的忠灵碑正在王都的中央建造中。姑且，已经是有了梅尔德・洛金斯的名字，即使如此各位还是要去吗？」
「嗯？这边的世界，没有造墓或是立起个人的墓碑的习惯吗？」
「有哦。倒不如说，那很常见。实际上，被卷入王都的毁灭之中的墓地也同样，已经整建好一定程度了。因为不能放任不管⋯⋯」
面对有点难以说明下去的莉莉安娜，就使鹫三他们再次露出讶异的表情了。
考量到悼念死者的心意，和活下来的人们的心情，有察觉到，莉莉安娜一定在相当初期阶段就在整建墓地了。
可是，为什麽无法带领大家去到为国殉难的人们的墓前呢⋯⋯
因为在对疑问感到困惑的鹫三他们所要的答案，原因就出在阿一身上了。
「说到底，是没有遗体的坟墓，在忙於王都的复兴下整建就都延後了。在王都复兴到一定程度後应该就会陆续建起他们的墓碑来」
「没有遗体？那是⋯⋯这样啊，是处於行踪不明的状态下啊。拆除瓦砾也还──」
「不，是被我的格林机枪轰成肉酱了」
「『『『『『『『⋯⋯』』』』』』』」
痛苦地沉默下来了。菫和愁都「咕っ」的一声吞下了口水。
家长们的内心就只有同一个想法。
换言之，就是「直到刚才，都还在称赞那个人很出色对吧！？把那种人轰成肉酱是怎麽一回事！？」
面对被很自然地告知出来具有冲击性的事实，家长们都在凝视着阿一在看。
阿一一声「啊～」後，将一些话统整起来的同时，就对说明不足的部分──顺口说出具有冲击性事实PartⅡ的部分了。
「以梅尔德为首，许多的王国骑士和士兵都已经逝去而变成被控制的人偶了。犯人就是我们班上的女同学。啊，虽然梅尔德是被神的使徒给杀掉的就是了。但，死了就是死了，轰成肉酱确实是最快能采取的手段。反正，雫她们都被袭击而陷入危险当中。嘛，只是香织被杀才是使让我失去理智最主要的理由」
「稍等一下！？我的小天使被杀是怎麽一回事！？」
智一先生双眼睁得大大的。
班上的女同学将许多的士兵们变成杀人人偶虽然也是十分具有冲击性的事实，但对智一来说被告知「您的女儿已经死过一次了哦」才是不容忽视的冲击。当然，薫子也同样「我、我都没听说喔！香织！」地在惊慌失措起来。
香织的视线游移起来了。
「嗯这个嘛。是怕你们会担心才没有说，但是其实心脏已经被刺穿了」
香织小姐用耶嘿的感觉轻描淡写地「对不起我没说出来」在道歉。薫子忽然一个不稳而被菫撑住了。（注：香织在这里的动作是（・ω<）这种颜文字，最初是出自Ｋ-ON的秋山澪，之後还有被AKB48的渡边麻友拿去用过）
怎麽一回事一样，智一就让眼神锐利起来往阿一看过去。
阿一就像在说正合我意一样深深地点头了。
「请您放心、智一先生。神的使徒也好、杀了香织的家伙也好，我都有确实地埋葬掉了」
「非常谢谢你！但是，我现在想听的不是这件事！」
自行踪不明回来的爱女好像长出了天使的翅膀。没想到，居然是上了天堂而变成变成天使了！？是副作用吗！？是从天堂回来的吗！？地，在半惊吓的状态下要求进行说明。
「父、父亲请您冷静一点！母亲也请振作！我没事！那个呢，是阿一君他们呢，让我复活过来的喔。你们看，之前也有让你们看过魂魄魔法对吧。就是用那个哦，虽然确实是暂时将灵魂移到神的使徒的身体上面，不过，现在是用真正原来的身体在过活的，对吧？」
「但、但是你实际上就长出了天使的翅膀⋯⋯」
「那个是变成魔法啦。也有因为月的帮忙，使原来的身体变成能使徒化而已」
「这、这样啊⋯⋯」
当时的详细情况，也有让雫她们来进行说明，似乎总算是将『阿一先生，将自己值得去尊敬的对方变成肉酱事件』的冲击平静下来了。
光是发生过这麽可怕的状况，是到如今却使得菫她们相互在对视，而让表情阴沉下来了。
「但是，阿一君。雫的情况，是当时在被叫做魔人军的大军进攻的时候对吧？同学在那种状况下，还连带香织酱很危险的状态，使王国平安无事啊」
事情，在听到某种程度⋯⋯时，虎一就摸起下颚在低吟起来了。
回归後，雫就像在说英雄故事一样在谈论阿一的事，虽然没有问及到是采取了怎样的方法，但实际上在交杂了有人死去时才涌现出真实感。有了真实感後，就使得对击退大军这件事的实际感受变得兴致缺缺了。
「呼嗯，那麽要看一下吗？」
缇奥从宝物库内取出某种小型的水晶板。大小虽然和SD卡一模一样，但材质却是如同淡蓝色的水晶般的矿石。
这是，以再生魔法去投影过去所记录下来的影像的神器。
缇奥，将它插进自己的手机里。然後，就用惯用手来操作，像全息图一样在空中投影出来。
「当时的训练场刺激性会稍微强烈一点吧。就放映出主人击退魔人军时的影像呐」
被放映出来的景象──阿一所举起来的宝珠灿烂地在发出光芒，随即，光柱就被从天上直轰而下。世界染成白色，即使是透过影响也能明白冲击都让大气在产生震动。
魔物们在乱窜。魔人们都呆然地仰望着迫近而来的光柱。
全都在感慨着。（注：ちゅどん，是一种感叹的样子。出自黄金传说这个节目的节约生活系列）
彷佛，就像是在被铅笔整个涂满的一整张很薄的纸上被用橡皮擦擦去一样在消失就使得魔人军里的每个人都显露出满是复杂的神色。
「真、真是出色CG呢？」
智一先生，在逃避起现实了。
「是真实的吧？」
缇奥小姐，将事实摆在眼前。
家～长们全都吐露出「呜哈」一声很奇怪的呻吟声了。
「阿一！不可以在地球上使用喔！絶对喔！向父亲保证！真的真的絶对不──」
「南云愁！！有跟你说停止那种举动了吧！？　不要把事实拿来开玩笑好吗！」
不愧是魔王的爸爸大人。纵使亲眼看见近十万的魔物和魔都灰飞烟灭的景象都还是个会开起小玩笑来的男人。就话语所说的那样不要乱开玩笑，就使智一抓起领口在忽前忽後地摇晃起来。
对那样的二人的模样，就使得在连续的冲击下而造成的凝重气氛稍微被放松下来了。
阿一看着在争吵起来的愁和智一，就浮现出些感谢般的笑容了。虽然只是微微地在笑，但被以很快的视线扫过去的愁和智一来说那样子就够了。
愁微微地使了使眼色，而智一则是发出很小一声的鼻音就继续吵起架来。
「⋯⋯嗯。阿一」
「噢。缇奥也谢谢你啦」
「也不需要特意要让他们看吧」
向不高兴在仰望自己的月投以微笑，阿一也向以照念话所指示去做的缇奥表达感谢。
没错，缇奥会展现出刚才的影像就是阿一的指示。说到底，直接展现出凄惨的现场在考量到精神耐性的程度下虽然是应该要避免的，但是想预先让菫和愁看看自己的事情的一角而已。
会吵着要看エロ夫，就是因为、二人确实很想知道阿一所走过的轨迹。
而且，愁的言行，就是在对那样的儿子透露「没关系」这种言外之意的讯息。做父母的，会坦率地接受，能让我们看真是太好了在体现出这种想法。
意外的是，看样子连智一也很清楚而顺势而为这点。
那就是，在表示「不排斥」这种言外之意的意思吧。
一般来说，纵使是在战时这种特殊的状况之下，姑且不说魔物是会杀掉许多『人』的。
即便被呈现出更为庞大的数量也不能去责备。
即便，让观看者显现出恐惧或拒絶的情感，对阿一来说都不会有後悔甚至是改变的必要性，在也没有打算的情况下是有要严肃地承受下来，但⋯⋯
「让我，重新再向你道谢一声。阿一君。感谢你将雫她们带回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你，作为结果的现在，我们的身旁是否都还有孙女⋯⋯」
鹫三的话，使得虎一和雾乃就往阿一行了一个注目礼。就连薫子和昭子好像都有同样的心情。
「⋯⋯不。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罢了」
只是，这麽回答了短短的一句。阿一并不是正义的伙伴。没有得『为了拯救同班同学』这种理由去战斗。
一切，就是为了要正面去扳倒呈现在这个世界眼前的所有蛮横无理。为的就只是连瞬间的屈服或放弃，都没有要显露出来的意思。
因此，被一句『救了我们家的孩子』在感谢，就真的只会是使心情变得差而已。
「嗯。那个表情是什麽意思。⋯⋯对我们来说可是最宝贝的孩子。其他人家的孩子，如香织，都是被你带回来的。所以，作家长的很感谢你。就坦率地接受下来吧」
──比起其他人的死，自己的儿子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喔
忆起过去，在回归後，堇对阿一说过的话。身为父母的人，也许都是这样的。
看见智一很不高兴似的，又或是在隐藏不好意思的侧脸时，就这麽认为了。
让视线移动起来时，薰子、昭子，以及鹫三、虎一、雾乃则都是用很平静的表情点头了。
阿一感到有点心痒而在抓起脸颊来的同时，就用一句「⋯⋯是」来回答智一的话了。
很老实，又充满平静的氛围。
因为都停下了脚步，所以任谁都没有再次迈开步伐。然後，正当莉莉安娜就正要用像是要稍微改变一下现场的气氛一样的明亮声音，开口表示差不多快来到练兵场的这时候，
「各位，那边──」
「呜姐姐大大大大大大大人人人人啊啊啊啊啊啊啊」
如同是从地底冲向天际一样的尖叫声响彻开来了！洋溢出欢喜和热情如野兽般的呐喊声！
雫「呃！？」地吐露出少女不该有声音。
随即，就有一个人撞破走廊上的窗户跳至一行人的面前来了。那个人影穿着一身的骑士盔甲就以令人无法置信的身手扑过来。那副身影正是鲁◯下潜！（注：鲁◯下潜是ルパンダイブ，是鲁邦三世擅长的技巧之一。会留下衣服有人正穿着的样子，而往峰不二子或美女扑过去的技能）
「姐姐大人啊！见到您真──」
「喝」
一出声就出击。看准正以鲁◯俯冲过来的那名人物，雫也同样跳起来了。然後，就在空中翻了一个後空翻时便用双脚夹住对方的头部，就这麽扭动起身体往地面上敲击下去了。
「嚯！是八重樫流体术・奥义之参──龙牙坠啊！」
「漂亮，雫！本事又提升了啊！」
「哎呀呀。雫是什麽时候！」
家人在欢喜着。希望可以去担心一下在使出能将坚固的石制地板打出一道裂痕的威力整颗头被敲打下去的对手。
「哈啊！？糟了。一不小心就把人击坠了⋯⋯⋯喂，你没事吧？」
向将额头贴在地板上，屁股翘起来的姿势停下来的人物，雫感到有点狼狈的同时出声搭话了起来。
然後，
「当然没事，姐姐大人！再会时能得到最深的疼爱，欢喜之余都湿了！」
「啊，嗯，果然没事呢。⋯⋯为什麽会没造成伤害⋯⋯」
女骑士像是什麽事都没有一样唰的一声就站起来了。额头还有一点点红肿，没有引起脑震荡的样子。
因为对秘密结社『魂之姐妹』的乾妹妹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虽然露出这样的表情，但如果是一般人意识肯定会飞走，额头还会裂开使血噗～咻地就流出来了。（注：ソウルシスターズ/Soul Sisters）
她，到底是什麽人。而，就在家长们的注视之下，终於轮到自己出场的月导游小姐就站到面前来。
「⋯⋯这个世界也有会将雫当成『姐姐大人』在仰慕，自称『乾妹妹』的人在蔓延。其中一只就在这里。不如说，就是代表」（注：「一只」是原文就这麽写，不是我乱改的。乾妹妹，原文是义妹，而这个名词的上方有小字『魂之姐妹』）
在这样的说明下，所有人都「啊啊，是乾妹妹的孩子啊」地接受下来了。「刚才的人你们能接受吗！？」地使雫狼狈起来。
「唔，您仍旧是和阿一大人在一起啊。⋯⋯今晚是新月吧」
「喂，腐骑士。『没有月光的夜晚』是想做什麽？」
女骑士は嘘～嘘嘘～地在吹起口哨来的同时就将头扭向一边去了。虽然跨越不了世界，但不论到哪里都会有的存在，面对虎视眈眈在盯着自己的性命的乾妹妹们，就使得阿一叹出一口气来了。（注：这里的乾妹妹们上面小字是「刺客们」）
月导游小姐对对女骑士的来历进行补充说明。
「⋯⋯她过去当过莉莉的近卫，但接近雫的男人如果是皇帝陛下就没什麽关系！几乎可以说是中了闇性魔法而陷入状态异常，不断地在被降级，只是，一个完全都没有反省之意的猛者。顺便一提，她的恶作剧魔法真的很优秀」
很意外魔法天才的月的称赞。而且，在那种拿她没辙的性质，和毫无意义的魔法专家这点上任谁都会发出乾笑声来的。
虽然地球上某个学妹也是如此，但怎样都是自称是雫的乾妹妹们壊毛病要更强多了吧⋯⋯
「雫，被一群相当有趣的孩子们仰慕着呢」
「某种意义上，香织酱也是很有趣的孩子吧」
「诶！？　虎一叔叔！？　您认为，我和那个人是同类型的吗！？我可是微微地感到很惊讶了喔！？」
「喂虎一！不要把我们家的小天使，当成是那种奇妙生物的同类好吗！」
「刚才，感觉好像被香织大人和不认识的男人们，给相当自然地贬抑了一顿的样子⋯⋯」
女骑士就连在说这样的话的同时，都还火辣辣地、逐步地在往雫逼近过去。全然不隐藏，谁在场都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往姐姐大人的胸口扑过去！这种慾望。
当然，雫也是不断在往後退，打算要躲到阿一的身後。
唔，这下子就不得不变成修罗，使女骑士一边在瞪着阿一一边采取临战态势，而就在快要发动能让小苍蝇在眼睛四周飞来飞去的闇属性魔法的那个时候，
「你啊啊啊啊啊啊，在那里做什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唔！？团长！？」
以般若这种模样全力奔驰而来的人，就是刚才的话题中所提到的王国骑士团的现任团长──库洁莉・雷尔这个人。
是一个有着伶俐的眼睛且绷得紧紧的工整的眉毛的道道地地的美女。虽然一头金色的直发稍微往左侧分开来直直地延伸而下，但用单手将它撩起来的身影，常常使得团员们都会看到着迷。
那样的她所显露出来恶鬼的相貌就，就很有震撼力。应该是已经都看习惯的莉莉安娜都发出「吚！？」地，不由得就发出悲鸣了。
女骑士立刻就试图要逃亡。但是，团长大人却展现出惊人的加速！女骑士背後被逮住了！
面对试图要更奋力挣扎的女骑士，库洁莉团长很出色又毫不犹豫地就使出了痛击！
伴随碰这种如炮击般的声音女骑士的身体就浮起来了。吐露出「呜哈」这种呻吟声。仔细看，应该是最高品质的骑士盔甲都凹出一个拳头的形状。
就这麽放着像是蹲下来一样弯下膝盖的女骑士不管，库洁莉团长就露出脸色发白的表情面向阿一他们。然後，就用要把头往地面撞过去的气势猛然地低下了头。
「各位！我的部下太失礼了！」
直到大家原谅我之前都不会把头抬起来！团长大人摆出这种模样。
「啊～，也没有什麽实际损失，都没事不用在意也没关系」
然後可以将头抬起来时，阿一就代替还在为突然的事态而眼睛变成小黑点的人们说起话来。
库洁莉团长，则是战战兢兢地缓缓抬起头了。
「但是，这家伙。要是雫殿的身旁，有阿一殿在肯定是会去施放什麽魔法⋯⋯」
「嘛，都是差一点点啊」
「对不起！」
再次将抬起来的头像是在土下座一样往地面而去。真是出色的柔软性啊。
这样下去，就会演变成一点错都没有的团长大人就会一直低着头的事态，所以就连其他人也都异口同声在向库洁莉团长攀谈起来。
库洁莉团长没完没了地在惶恐着。与豪放磊落的梅尔德不同，她似乎是个很一板一眼又劳碌命的类型。
这次也同是，经由荷莉娜有收到，除了阿一他们以外的家人来玩的这项联络，作为骑士团团长就该来打声招呼，但在这时候，发现不应该在这里的部下而感到胃痛起来的同时才飞奔过来的样子。
得到原谅的库洁莉团长在恭敬地寒暄完後，在很有礼貌地得到「能稍微失陪一下吗？」的同意下，就让眼神锐利起来瞪起不知不觉恢复过来的女骑士了。
「你，为什麽会在这里！」
「因为姐姐大人就在这里！」
毅然地在敬礼的同时，女骑士就说出理所当然的话来并且投以想说什麽的眼神。劈哩一声，库洁莉团的额头就浮现出青筋。
「我不听那种解释！你，光辉殿怎麽了！」
於是莉莉安娜「啊，说起来！」地发出声音来了。女骑士和光辉有什麽关系呢，使阿一她们都投以一脸疑惑的表情。
莉莉安娜简单地作了说明。换句话说，因为光辉人就正在托达斯进行活动，为了杜悠悠之口，便演变成从骑士中选择一个人出来去跟着作为监视兼支援者的角色，而女骑士就是接下那项任务的人。
所有人，就露出难道光辉也回到王都了吗在看着女骑士时，她不知道为什麽就用很得意的表情，
「因为我好像有感受到姐姐大人就被召唤到附近，就提出要独自一个人回来了！」
这麽说出来了。对雫，抛以有如在说「请夸奖我吧，姐姐大人！」的眼神。同时还能看见嗡嗡嗡地在摇着狗尾巴的幻觉。
「你这个大白痴！」
咻咚一声，库洁莉的痛击再次炸裂。这次精湛的心脏粉碎拳。和刚才一样心臓位置的铠甲形成一个拳型整个凹下去。（注：ハートブレイクショット是第一神拳中伊达英二的擅长的拳击之一。我没看过第一神拳不知道漫画里面这招是翻译成什麽）
女骑士则是「心、心臓⋯⋯，要停止跳动了」地青着一张脸。在心脏粉碎击的冲击下好像引发了心律不整。
「也就是说，你将光辉殿放着不管了吗！现在的他马上就会乱来！既然都有了监视任务，有命令过你得在他的协助上多注意吧！」
「那、那个，团长啊。心、心臓⋯⋯」
「这次的任务，即使惹出了一些问题，不过，其实为了将很优秀又有实绩的你流在骑士团，莉莉安娜殿下多给你一点关照也是能实现的哦！」
「非、非常感谢⋯⋯但、但是，在此之前，心、心臓⋯⋯就、就要──」
「我也一样，其实不是很想开除你。从近卫时代开始就很了解你了。你是个一个很能干的人。一度离开王都和光辉殿去旅行，如果为了世界而动起来的话我想就能取回自我了哦。你，在出发前不是也有鼓起『我一定要返回中央！』的干劲来吗。所以我──」
「⋯⋯」
女骑士的脸色发白了。嘴里在吹着泡泡，光芒正从眼睛里消失。
咦？这，会不会太过不妙了？使莉莉安娜她们在狼狈起来。阿一则是「没、没问题吧？」地交互在看着团长和女骑士。
「喂！在睡什麽意思的！不好好听人说话吗！」
咻咚。本日第二度的心脏粉碎拳。心臓位置的拳型凹下去更深了。
同时，「嘎噗！？」一声女骑士就便苏醒过来了。「咦？　刚才，在河的对岸那边，梅尔德团长好像拚命要将我赶回来似的⋯⋯」地在嘀咕着很恐怖的话来。
能自在地让部下的心臓跳动或停止的团长大人，在咳嗽一声後就重新下达命令了。
「总之，这个任务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明白的话，就赶快回到光辉殿那边去！」
「我坚决提出抗议，团长！」
「你说什麽！？」
「因为那个臭小子。不吃不睡整整三天都徘徊在北方的山脉地带耶！那种『絶对要杀掉神域的魔物的男人』是陪伴不下去的！」
「你，知道命令的意思吗？是谁准你拒絶了！」
「请尊重基本人权！」
「我不管！快给我回去！不然下次真的会开除你喔！」
「正好！这样一来就能做好跟随姐姐大人的觉悟了！」
不，那种觉悟是不会被接受的吧？雫虽然立刻就作了主张，但女骑士却显示坚定不移的觉悟。
看着那样的她，就使得库洁莉团长的眼角开始蓄积起闪闪发光的东西了。
「⋯⋯这家伙没救了」
凛然又强大的骑士团团长大人屈服了！
骄傲地挺着胸膛的女骑士，和露出疲惫不堪的表情来的团长大人⋯⋯
就在被相当微妙的气氛所支配之中，叹口气来的阿一就采取行动了。
单手拿着罗针盘在确认什麽起来时，就大喇喇地往女骑士走进过去。
「嗯？你要做什麽，阿一殿」
「总之，有你在的话不只团长连雫也会很困扰，就回到山里去吧」
打开传送门。用力一抓女骑士的领口。
然後，「你、你要做什麽！？」狼狈起来的女骑士，就被阿一随手就往传送门的另一边一扔──『北方的山脉地带』光辉所在位置的上空给扔出去了。
从关起来的传送门的对面传来「姐姐大人啊啊啊啊，Ｉ Will Be Ba～ｃ～～ｋ！」这种惨叫声。但是，马上就安静下来了。
「总之，就把她送到天之河那边去了。就算要回来也会花上一段时间吧。唉，搞什麽，魂之姐妹的家伙，感觉要去接触那种生物意外地很不习惯吧。就打起精神来啊」
「阿、阿一殿。很感谢你的关心」
同样是对魂之姐妹伤透脑筋的同志，面对带有些微同感在攀谈的阿一，不知为何就使库洁莉流下感动的眼泪在道谢了。
在有种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的感觉的阿一他们的面前，库洁莉就在露出死鱼眼的同时诉说起来了。
「我受够了，对於那家伙我真的已经，已经不知道该怎麽办才好了⋯⋯⋯到底被一名部下玩弄的骑士团团长还能称作是团长吗。而且，从重建时开始就有预感了，争执的事情事不会中断的⋯⋯⋯而且部下们的杀气也会被触发起来，是消除不了怨恨吗放假时会疯过头而会有民众前来陈情⋯⋯⋯听不懂我所讲的话的话就把人揍飞到角落去，但是不知道为什麽，最近会有好几个人反而会很开心⋯⋯⋯为什麽被揍会变成是『奖赏』这麽来解释呢？　我是无法理解。哥莫尔德副团长，也都会稍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那个人很有人望⋯⋯⋯果然要我继任在洛金斯大人的工作是很困难的──」
「这、这样啊。你累积了很多的压力我能体会，稍微冷静一下。骑士团团长是不能在人前哭的吧」
「对不起。因为很久没收到很体贴人的话和关心不小心就⋯⋯」
库洁莉团长使劲地在擦拭眼角。
大家的视线多少都蕴含着同情。然後，很自然地，就从库洁莉团长那边往莉莉安娜的所在位置走过去了。
「呐，莉莉」
「没、没想到库洁莉的压力会蓄积到这种程度⋯⋯」
莉莉安娜「或许是工作过头了」在流着冷汗。
的确，重建中的现在，光是王国内的问题就堆积如山了。
而且，许多的问题都会派遣骑士团。要执行总之辉的库洁莉团长确实是相当辛苦的吧。不可能像战争时那样，单纯让所有人一起上去击垮就好了。与好不容易才缔结有友好关系的兽人之间的纷争还要特别去注意。
「教会的人怎麽了？新教皇は应该做的很顺利吧？」
「⋯⋯现在正在巡视中。动作很快，不愧是新生圣教教会的教皇大人⋯⋯」
「有点快过头了吧⋯⋯」
要说掌管人们内心的安宁也不为过的教皇大人正在出巡中。库洁莉团长的压力才会倍增吧。或许部下们都是有点耍壊的家伙也是将她逼入困境的原因。
在那场神话决战中，在最前线一边执行指挥一边在战斗的库洁莉，是絶对不会被部下轻视的。倒不如说，被寄予和梅尔德同等以上的信赖。
香对於很男子气概『大哥』般的梅尔德，库洁莉就应该是一位很细心又会照顾人的『大姊』吧。一部分的部下会耍壊，或许某方面上，可以说就像是针对雫的魂之姐妹一样的情况吧。
当然，那种信頼很深厚的骑士团团长，可说是根基还很不稳固的王国所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各种意义上库洁莉团长就因为太过繁重而感到很挫折，倒不如说她操劳过度，最终莉莉安娜肯定是会吐出魂魄来的。
总觉得库洁莉团长很失落，看见应该要去向那样的她说些话的莉莉安娜却是在不知所措，就是阿一烦闷地在抓头了。
「团长。这个给你吧。即使是在很黑心的劳动环境下也应该会稍微好一点。不能输给魂之姐妹和变态们⋯⋯坚强地活下去吧」
第出去的是一个镶有红色宝珠的胸针。
不禁就收下来的库洁莉团长，随即，身体就有一种就忽然变得轻盈起来的感觉而睁大起眼睛来了。
「放入了再生魔法和魂魄魔法，嘛就是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放入进去的神器。疲劳回复、精神安定、安眠效果、限界突破、代谢促进、美肌效果⋯⋯带在身上是不会吃亏的」
「我、我不能收这麽厉害的东西！」
「现在、团长受不了跑来辞职就大事不妙了啊。不用客气就收下来吧。代替黑心的上司，就当成是她的丈夫送你的就好了」
谁是黑心的上司呀！莉莉安娜虽然在发出抗议的声音，但因为是让骑士团团长掉泪且被迫陷入到困苦的劳动环境下的负责人，就唔地闭起嘴来了。
然後，被赠以治疗神器的团长大人⋯⋯
紧紧握着胸针低着头，不知为何在颤抖起来後，
「我将我的剑，奉献给您！我的主人！」
说着说着就跪下来了。因操劳而混浊的双眼正闪闪发光起来。
莉莉安娜「不可以奉献吧！？主人是我才对喔！」地在诉说着，但库洁莉团长的视线却没有从魔王大人身上移开。
所有人的视线在往阿一集中过去之下，使阿一显露出稍微在思考的模样後，就慢慢地拿出刚才荷莉娜所保管的名册开始在做起什麽笔记来了。
然後，就在开心地大笑後，
「下次，我们来慢慢谈吧。总之，你现在就在团长的工作上努力吧」（注：慢慢聊这行字的上面有小字「面试」）
「遵命！」
库洁莉开心地鞠躬後，就一句「那麽我回去工作了！训练，请来自由参观吧！」，和刚前来时不能相比就用很爽朗的模样行了一礼後就离开了。
愣住了的莉莉安娜忽然间就回过神来。
「诶，怎麽搞的？都说了什麽了呢！？难道，只有荷莉娜还不满足，还有要向库洁莉出手的意思吗！？」
「不要败壊他人的名声。只是转职──咳哼。我只是想和她讨论一下关於改善劳动环境的事情而已」
「刚才，有说转职了吧！是要让她转职到哪里呢！？」
「你误会了。嘛，对莉莉安娜来说不会是壊事你就放心吧」
「不说是哪里就会担心⋯⋯」
并没有料到，居然会在几年後的地球转职成为魔王的女仆。
就在即使是在异世界也会有很黑心的事好黑心啊使得鹫三他们就露出一副生活真是艰苦的表情，而智一则是一句「还有要增加女人的意思啊！？」後就投以锐利的目光，菫和愁则「糟了！忘了要让她说『唔，杀了我吧！』了！」地在懊恼着，月她们则朝阿一投以这次又在打什麽意图了吧这种很微妙的视线时，
「各位，露露亚莉雅大人已经准备好了」
不知道什麽时候荷莉娜就来到身边如此传达了。
「嗯嗯。阿一先生，之後能请你好好说明一下吗？那麽各位，我就向大家介绍母亲大人。这边请」
好好地叮嘱阿一後，莉莉安娜就为一行人作前导带往母亲的所在地去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序章
听见声音。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响起了会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声音。
黏答答，有如底泥般的声音。
都已经，听过几千、几万次了。
就连今後的展开也一样，我都明白。和声音相同，都看过几千、几万遍了。
不。正确来说，没错，就是回忆。
忘都忘不了的记忆。抹灭不了的记忆。
我的，令人感到厌恶的生存理由。内心原本的风景。
呼啸的风在吹着。
被黑色墨水给涂黑一样的黑暗所拭去。取而代之出现的是红莲的火炎──地狱的业火。
在染成红色的世界中，『那个人』就在那里。
就像是黑暗，或者是影子凝缩起来的身影。从无数进裂开来的裂痕喷出宛如血一样的红色火焰，无止息地在烧尽四周。
裹上业火的双手，随手就拿着双亲的东西，染上火焰的眼睛和嘴吧就像在嘲笑一样扭曲着。
『那个人』的嘴巴，微微地动起来了。
听见到的声音。
是听过几千、几万遍的『那个人』的声音。
只能颤抖的我，被『那个人』的嘲笑贯穿了。
火焰喷起来。
将重要的人们都一个个一丝都不剩地消去，『那个人』伸出了手。
在满是泪水的视野里，映入着一双被业火和影子所产生出来的手。
然後，希望和未来，甚至是温暖的事物⋯⋯像是要握碎那那一切一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夜半的寝室里悲鸣回荡开来了。
掀掉柔软的被子，彷佛就像是弹起来的弹簧一样弹跳起来的人是一名二十歳左右的年轻女子。
就一般人来看她是一名美丽容貌的女性，现在却是因为染上了恐惧而悲痛地歪曲起来。原本如蓬松的波浪般的金发也一样，都因为汗水而黏在脸颊和脖子上成了一副凄惨的模样。
发出声音来的只有慌乱的呼吸声，和衣服相互摩擦的声音。
而，就在这时候，房间的门被叩叩叩地敲响了。
「克劳蒂亚大人？」
「──唔」
面对在用很担心的语气在呼唤自己的声音，这个房间的主人──克劳蒂亚・巴伦伯格哆嗦地在颤抖着。
但是，立刻就在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来之後，就用袖子擦去弄湿着翡翠眼眸瞳的眼泪，将手放在胸前调整好呼吸後便回答了。
「我没事，温。只是稍微做了恶梦而已。对不起惊动到你了」
提醒自己要努力地以冷静又明亮的声音说话。但是，对在她的房门前担任护卫的人来说，是知道那是她不想让人担心所采取的做法。
不管怎麽说，都是已经持续好几年的事情了。至少每个礼拜会发生一、二次。最多会出现三、四次。克劳蒂亚会在半夜发出悲鸣而跳起来。
原因，是众所皆知的事。因为，那很不容易解决，对仰慕她的人而言是能够理解的。
所以，『至少』，今晚担任护卫人，才会用一如往常的声音搭话了起来。
「您要不要喝点什麽呢？正好，和安娜交班时有带来香草茶，克劳蒂亚大人要不要一起来喝呢？」
肯定，那杯香草茶也是，无疑有使用能促进舒眠类的香草。
克劳蒂亚，面对护卫，同伴，以及等同於是家人的他们的关心，浮现出柔和的笑容来了。笼罩於心上的寒冷，应该要否定的情感感觉都缓和下来了。
「我的喉咙正好有点渴了。务必，要让我嚐嚐。谢谢你，温」
「不客气」
之後，克劳蒂亚就在整理好乱掉了的衣服，轻轻地擦拭过头发和盗汗後，就将正好过来一趟的安娜和温一起请到房间里面来了。
温──温・金曼，是一名将金发梳成大背头瘦瘦高高的青年。年纪是二十八歳。有着罕见的灰色瞳孔，其面容相貌堂堂。性格也很一板一眼，就因为有着很讲究那种美德的模样，、也才会被同伴们称为『骑士』
在倒红茶的安娜──安娜・福克，是一名有着栗子色辫子发型作为特徵的女孩，年龄是十五歳。和头发同样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睛，就像在体现她的性格一样，总是闪耀着开朗。
一段时间，就以安娜为中心，克劳蒂亚和温就以附和的形式在闲聊取乐着。
是温暖的红茶，和与同伴们的和乐让心里感到温暖了吗，克劳蒂亚的眼睛便睡眼惺忪起来了。
她原本就有着特徵是眼角下垂的眼睛，性格也与容貌一致会给人有一种文静系的大姊姊的感觉。语气很悠闲，显得很大方，当那里被睡意叠加起来时，就会因为外表和声音的相乘效果而被说具有会发动发动起会很强大令人很想睡的特殊能力。
那样的她如果睡意涌现上来的话，理所当然，任谁看了都会明白「啊，想睡了吧」
虽然时间已经来到再过一个小时便会升起太阳，但温和安娜都劝克劳蒂亚再去睡一下。如果有仔细看身为护卫的温他们也正在被睡意引诱着。正很不起眼地在妨碍着工作。
正当克劳蒂亚，一想到早上的祈祷时间而觉得就这样起身会比较好开始好～啦地在犹豫时，突然，温的手机就传来让人知道有来电的震动了。
温在确认过来电的对象後便进入到通话状态。
「是我，温」
『⋯⋯是我阿齐兹。任务完成了。现在要去搭飞机』
「辛苦了。没问题吧？」
『⋯⋯没有』
「这样啊。详细就待回来後再进行，照情况看来会和那个遗迹和遗物不同吧？」
『⋯⋯是的。但是，很危险。资料，发送过去了。由管理部来应对』
「我明白了。一一确认过後，会先去传达的」
一听见前往某个国家的企业去进行抢夺情报任务的同伴平安无事，不只是温就连克劳蒂亚和安娜都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温就基於心理作用便用平稳的语气问了一句「还有其他的事情吗？」。然後，被称作阿齐兹，声音还很像个少年的男人就用稍稍犹豫了一下的口吻，将话语零碎地吐露出来了。
『⋯⋯我拿到，归还者的资料了』
「！⋯⋯是到达什麽程度的东西？」
『成员和家人的组成。是那件事後位在英国的详细资料』
温不禁呻吟了。
前者的情报，温他们也有掌握到一定程度的情报。只是，关於後者，却是在该国的情报部门的妨碍下收集情报就有着很不顺利的实际情况。
该企业是如何拿到的虽然不清楚，但恐怕透过企业特有的管道拿到的吧，然而就在成功取得情报的同时就内心里对意外所获得的情报感到很欢喜。
「阿齐兹，你做得很好。我这边会尽快详查。他们的力量，还包含真伪在内都深不见底。回来时要十二万分注意」
『收到』
之後，在经过二、三次的对话後，温就挂断电话了。
「能得到他们的情报了啊⋯⋯再来，就祈祷能通往美好的未来就好了」
克劳蒂亚，让颇具特徵的悠闲语气之中蕴含着切实的同时零落地像是在自言自语一样说出来了。
在那次的騒动後，克劳蒂亚她们所渴求不已的情报。只是，即使倾注全力都了解不到全貌，就更别说是去接触了。还不仅如此，更是造成重要的同伴受到损害的结果。
能受确切地取得被下达禁止接触令所从取得的情报，就使得克劳蒂亚压抑不住激动起来的情绪了。
「温。这是最重要的案件喔。取得的情报的处理，可以拜托你要务必慎重吗？」
「我明白。我会立刻去向长官报告。同时，也会预先提升警戒等级。完全不明白他们的手牌。何时会知道情报流出去了呢。被知道後，如果到我们这里来的话⋯⋯」
温摇了摇头。是回想起过去，尝试去接触之际，同伴们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了吧。安娜维持着同样感到很头痛的表情。
「我，已经很讨厌了喔？在开发中国家卖力地挖井，或是转职成佣兵去当个絶对杀人魔的恐怖分子，再或是去把要将一名隷属在某个地方的动物保护团体的流浪狗的饲主找出来而四处奔走的同伴恢复理智且带回来的工作。都以为我自己疯了吧」
面对真的很讨厌，或者说脸皱得相当厉害的安娜所说的话，突然，就忆起在各种各样的意义散发出很有志工精神和正义感的当时的同伴，就使克劳蒂亚和温都在遥望起远方了。
克劳蒂亚喝了一口香草茶来使内心冷静下来後，就用一句「即使如此」和很忧心表情开口了。
「最近，『那些人』的行动越来越活跃了。正因如此我们就有必要去看清。他们是什麽人。以及，他们和我们是『相同』的吗。在这种机会下会得到他们的情报，我想是有什麽意义的吧。就因为如此⋯⋯」
微微地，克劳蒂亚微笑着说起话来了。
──说不定是主的引导吧？
而且。
或许是这样没错呢，温和安娜也以同样的点了点头。
结果，那一天想睡都睡不着，克劳蒂亚便做起整理打扮，和二人一同展开今天一整天所要完成的活动了。
并不知道，『他们』之中的一人居然已经行动起来了。
位在日本，一栋很普通不过的房子。因为是在住宅区内所以四周就有许多相似的房子。就连停放在房子前面的停车位内的两辆汽车也一样，仔细看类型都是休旅车和小轿车。
因为特徵非常不起眼所以那栋房子才有办法融入在住宅区内的景象之中，只不过，会因为住在里面的人而显得有些特殊了。
正确来说，是那个家的次男。
门牌上所记载的姓氏是──远藤。
没错，作为归还者中的一员，自同伴口中得到『最强的不起眼人类』『那家伙最近真的连自动门都完全没反应了』『你这家伙，明明都有兔耳姐姐的女朋友了，为什麽还对金发美少女出手看我不宰了你』等称赞的男人──远藤浩介的家。
浩介现在，就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内，在将旅行要用的行李装进国中入学时所买来很喜欢的帆布背包内。
因为并不是特别一板一眼的性格，所以没有把要替换的衣物都放入适当的数量。
「嗯～那个，就这些了吧？之後就放进宝物库内就行了」
浩介，显露出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稍微在想事情的举子。
重要的行李就放在阿一让给他的宝物库内就好本来就没有必要用到帆布背包，但要前往海外手里空空的就会觉得怪怪的。出入国门时，肯定是会被机场的职员们投以可疑的目光的。
在人前拿出想要的东西时使用宝物库就要很小心，因此将一定程度的东西都放在帆布背包内就是必要事项了。
「话虽如此梵蒂冈啊⋯⋯首先就得进到义大利的罗马，不过，那个地方是第一次去，还真有点紧张啊」
想起一些忘掉的东西，又再次适当地放入到帆布背包里面。
「即使去到国外也不会有语言障碍虽然帮了大忙，但⋯⋯反正都决定要去观光了。⋯⋯和拉娜」
一想到兔耳美女又是个很可爱的年长女朋友，就使得浩介就露出满面的腼腆笑容。
刹那间，感受到一股寒气而吓了一跳。就在与分身共享视野的能力前方，就有着目不转睛将纯色眼睛看过来的艾莉酱⋯⋯
「咳哼。好了！准备都完成了！出发吧！」
切断共享视界！切断！切断！我什麽都没看到！
正妻（本人自称）拉娜・郝里亚的「作为老大的右臂的浩君也一样，不论在世界的何处都必须要有七名妻子喔！」这种想法，姑且，有归纳在第二名妻子这个立场的艾蜜莉酱，偶尔，会相当病娇。
稍早之前所发生过的事件──狂战士事件。
自幼时开始便作为一名天才而走在满是研究的人生的她，就被因意外而诞生下来的怪物所牵连到的这场事件中，使她对浩介抱持起强烈的爱慕之情了。同时也是第一次。
她的思念很强，毫无疑问是认真的。
因此，就连在得知初恋的对方浩介都有了拉娜这名女朋友後最终都没有要死心的意思，在拉娜本人也很欢迎的情况下，也还为了护卫便与浩介的分身同住在格兰特家而加深起交流，便使得她的思念就随着日子被强烈地孕育起来。
会随着比例，病娇的等级也会向上提升。
自称，第三名妻子，或许真的连第七位也⋯⋯而，稍微去想像自己的未来，浩介就微微地哆嗦起来了。
完全没有办法像某魔王那样能非常随心应手的自信。
在某魔王一句「你，能分身，倒不如说比我还要更没问题吧」时，就被一边笑呵呵地一边这麽说了。
浩介在想。那家伙，真的完全不能和他去讨论关於恋爱方面的事啊。
「好了，也有要前去搭飞机的时间，差不多该出发了」
背起帆布背包走出房间。而，就在这一瞬间，
「哇！？浩哥，你在啊！？」
纤细娇小的女孩在吓一跳的同时也还一蹦一跳起来了。
「我在啊。从早上就一直在啊。刚才还一起吃过饭吧」
「？有吗？嘛，算了」
用很习惯的模样结束对话的娇小女孩──远藤真美。戴着眼镜，双马尾辫这种固定造形的浩介的妹妹。年龄是十三。是国中一年级文学社的社员。
虽然有着很不起眼的印象，但却是一个很活泼又能言善道的开朗少女。
「话说，浩哥。为什麽会有那件行李」
「啊啊，我想正好等一下要去一趟义大利」
「啊啊，这样啊。去义大利──什麽！？为什麽要去义大利！？　那样子好像是稍微去一趟便利商店而已，会不会太远了！？太过突然了！？」
很出色的吐槽起来的同时，真美酱还弄好歪掉的眼镜。
而，突然就有一名戴眼镜的青年将那附近的房间门打开来，就探出头来了。
「真美？为什麽你会自己在那边吵闹？」
「才不是一个人好吗。我也在吧。欠揍喔，大哥」
啊，你在啊⋯⋯有着一张面容长得很相像的人就是远藤宗介。今年迎来成年的浩介之兄。隷属於法学院的大学生。
虽然远藤家常会去家族旅行，而是兄妹俩就这麽认为了，但浩介却认为那肯定这副眼镜的关系。
是有试着戴上在百元商店所买来的平光眼镜，但周遭的辨识率却没有比平时要来的更高。自从妹妹发出不符合形象的破灭的大笑以来就不会再去戴了。
妹妹和哥哥「浩哥，要去义大利！」「诶？什麽时候？」「等一下！」「什麽！？才想要他顺便去一趟便利商店！看上去的样子是不会去太远的地方的啊！？会不会太仓促了！？」耳边传来似曾相似的互动同时，浩介便下楼来到客厅了。
「父亲，可以打扰一下吗？」
「哼～哼嗯♪　哼哼～嗯♪」
钓竿就在客厅的地板上一字排开，中年男子──远藤英司正心情很好地在进行保养。年纪四十九歳。是在市政府住民课工作的父亲。顺便一提，兴趣是钓鱼，和某搞笑黑皮肤的艺人◯夫先生一样皮肤都晒得很黑。（注：◯夫先生，指的是艺人梅宫辰夫）
辰◯先生──不对，英司在连儿子的呼唤都没有注意模样下持续在保养钓竿。
因为是经常会有的事情，於是浩介就摇了摇父亲的肩膀再次搭话了。
「噢喔！？干什──麽，是浩介啊。怎麽了，背着那种行李。是要出门吗？」
吓了一跳而哆嗦的同时，看见站一旁的儿子，就使英司像是没什麽事情一样在纳闷了。
浩介也已很习惯的样子没说什麽，就这麽继续说起话来。
「嗯。因为我要去一趟义大利，想要开车去机场」
「啊啊，去义大利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等一下等──等，真的给我等一下！？义大利！？　义大利是那个披萨很好吃的国家吧！？　你好像只是要去一下便利商店怎麽会去那麽远！？」
虽然是最长的，不过，吐槽的内容却是既定模式。
听见英司的声音，就使得在餐桌上与记帐本对峙的浩介的母亲──远藤美里忽然抬起头来。
「等等，亲爱的。不要突然就大声起来啊。不要让我算错啊。义大利啊披萨啦⋯⋯披萨，不行喔。Ｍ尺寸的一个就要二千元以上了吧？最近虽然有很多买一送一，即使如此不是什麽特别的日子就不准浪费！」
将精明的眼镜往上推的同时美里妈妈（四十九歳）就表示断然拒絶。她是在市政府的市民税课工作。她对钱管得很严。（注：眼镜的造型就是监狱学园中白木芽衣子所佩戴的那种款式）
「不是啦，美里。是浩介他啊，说等一下要去义大利」
「诶？浩介？话说回来，义大利！？等一下！？　为什麽会用像是要去附近的便利商店的样子在说啊！？太突然了吧！？」
远藤家，对便利商店或许有着很不寻常的关心。
这时候宗介和真美也下楼来到客厅了。家人都到齐，是为什麽什麽事情呢在逼问浩介。
虽然浩介常被遗忘，但家人的关爱却是或时真价实的。纵使，很习惯突然要出远门，但却曾有过一次失踪。再怎样都会担心吧。
浩介苦笑的同时，就对是基於──魔王，阿一的委托而要稍微去调查一下进行说明了。就如刚才说的那样，已经给予一定程度的委托费，不，对满是平民感觉的浩介而言是存进了一笔会令人感到很败兴等级的金额所以就有传达不用担心出国费用的意思。
「姆，又是南云学长⋯⋯」
真美不知为何就以很微妙的表情在发出碎碎念。对她而言，魔王阿一是不共戴天之敌。
是为什麽呢。
虽然会使话题稍微改变，不过，天之河光辉有个妹妹。她从小就和雫有往来。相当地仰慕。
总之就是，魂之姐妹的存在。
而且，她和真美同年，还是就读同一所学校的朋友。
也就是说，是魂之姐妹。
只是，真美不知为何，显露出来的微妙表情不是出作为学妹的那种敌意，就是因为好几次都目击到那位某学妹酱就朝魔王阿一直冲过去，狠狠地被疼爱一番後就随手一扔，或是被绑起来景象。
⋯⋯稍微有点心动了是秘密。远藤家的真美酱，说不定具有与某废竜小姐相同的素质。
英司也同样，用和真美相同的微妙表情开口了。
「⋯⋯那个，不会有问题吧？　之前，在英国也有过很辛苦的经验吧？」
「嗯，嘛，辛苦归辛苦。就因为当时南云的委托才使得打算对我们出手的神秘组织遭到毁灭，在狂战士事件的事情上是我自己决定要参与的，会辛苦可说是自作自受喔」
「但是啊。⋯⋯父亲，虽然很感谢南云君，但是⋯⋯就算是他的委托⋯⋯浩介，你明明都好不容易才平安归来，就不能不要参与有点危险的事情吗？」
身为父亲，当然是会说出理所当然的意见。即便没有说出来，感觉美里也是抱持相同的意见光看表情就能明白了。
浩介，面对在担心着的双亲稍微将表情放送下来的同时，只是，还是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了。
「确实啊，好不容易才回来，也能实现将来的目标，我才会想要去做点什麽的啊。但是呀，我在托达斯有学到了。──不讲理，就是不要去思考对我们有利的事。如果想要贯彻对自己有利的话就不能被牵着鼻子走」
「浩介⋯⋯」
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但对英司也好美里也好，都还是会说出一句「为什麽？」并且对可怜到存在感很稀薄还很不显眼的浩介，总会感到担心。
偶尔都会将自己的家人置於意识之外。一段时间就会有可能是被诅咒了，要让他去接受一下驱邪。有了一种急病乱投医的感觉。
但是，一看见用会令人感到屏息的强烈眼神在注视自己的儿子时，或者说，被认为浩介已经是有了不会去依赖父母的想法了。
不，其实，自从他回来之後就明白了。
在异世界的壮烈经验下，让儿子已经变成一名大人了。已经，是自己伸手所不及，浩介一个人，或者说有同伴的话，是什麽事情都能办到的吧。
总觉得，英司和美里显露出一股很感伤的氛围。而且，对哥哥要出远门而露出有点感到寂寞表情来的真美就不由紧闭起嘴角使得客厅变得很安静，但是，被长男用「咳」的一声的感觉打破寂静了。
「不管浩介要去哪里做什麽都无所谓吧。反正，又会被美少女或美女给包围的啊！」
「啊，大哥？干嘛，我又不是要离家出走啊？」
「你闭嘴！你懂当哥哥的人的心情吗！？被弟弟介绍的女朋友是一名超赞的美女更还是真正的兔女郎姐姐的心情吗！而且你这臭小子！还在介绍後的几个月後，这次是有了比你小的金发美少女和现役捜查官的冰山美人系的美女！？这可是後宫啊！？　都有後宫了啊，你这臭小子！」
「才、才不是，艾蜜莉和凡妮莎，还不是那种⋯⋯」
「又来了！又来了啊，你这个浑蛋。反正这次，又会如拉娜小姐所说的那样，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得到七名妻子之一的谁吧！？哥哥，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是会精神崩溃的，半年左右都不会给我回来就好！」
眼看，眼镜大学生的宗介哥哥就快要因嫉妒而流出血泪了。
在浩介和拉娜的拜托下，阿一在几次前的『开门』时就有叫来拉娜。
为了前去与浩介的家人见面，便拚命地在灌输郝里亚流奥义『The・对日本人的普通言行』的拉娜，顺利地就被接纳成为远藤一家次男的未婚妻了，但是⋯⋯
直截了当的说，拉娜是美女。有着八头身的姣好身材，出众的双丘，更有着美女系的外表的同时包含恶作剧在内也很惹人疼爱，而且还有一对会蹦蹦跳跳的兔耳和兔尾。
因为年纪已经二十二歳，对宗介来说看上去就是一名『兔耳的大姊姊』
那样的她，就压抑起郝里亚的性质（厨二病），稳重地以大和抚子般的气质和言行进行寒暄了。
理所当然，
「没有她的历程＝年龄。宗哥是嫉妬鬼」
「你很吵耶，妹妹！」
「上个礼拜也是向小组里的学姊告白，结果阵亡了。真伤心～」
「为什麽你会知道！？」
在这样的感觉下，宗介哥哥便在嫉妒与悲伤中度过了。
当然，以弟弟的壮烈经验，会变成那种状况是能理解的。才有意愿给予祝福的心情。
但是，只不过。
如果女朋友只有兔耳大姊姊的话，还勉强可以。
弟弟，真是岂有此理，更再度带来金发美少女和冰山美人系的美女，结果那二个人也得到兔耳大姊姊的认同成为第二、第三位妻子。
姑且不论有点怪怪的冰山美人系的美女，在金发美少女的坚强下拚命地「我很喜欢浩介！」的宣示後，就连家人也都有想接纳她的主张⋯⋯
是拚命学习过了吧，因为是用很生涩片语般的日语在拚命地宣示，途中还慌慌张张地加入了动作和手势，只是，是感觉到想说的几乎无法传达出去吗就在流出眼泪来的同时～就特别，击中宗介哥哥的好球带了。
当然，那种努力的动力源，一切就是对弟弟浩介的思念很深的缘故。
因此，作为她无法当一名大学生的真实心情，就「可恨啊啊啊啊啊啊不管哪一个，都羡慕死我了啊啊啊啊啊」了。
顺便一提，英司和美里，则是拥有难以接受拥有复数情人极其普通日本性质的道德观感的人，所以也才会极为中意拉那，对於艾蜜莉（+凡妮莎）的存在则被认为是面有难色，但是⋯⋯
面对慌慌张张拚命在主张的身影就好像使二人的胸口一紧，最终还是接受下来了。
当然，真美也接受下来。对很喜欢书、轻小说多少都进入到御宅圈子里的真美，好像很憧憬能够当亲哥哥的真实後宫的对象。
特别喜欢，作为现役国家保安局捜查官的凡妮莎。好像有了共鸣和憧憬的感觉。
每次偷偷摸摸地与凡妮莎讲悄悄话时，面对不知道为什麽妹妹的眼睛会闪闪发亮，那种眼神就使得浩介感到很不安。如果，废妮莎对妹妹产生不好的影响⋯⋯就会有不惜去动用『赌上村民的骄傲』的觉悟。（注：赌上村民的骄傲，是NETA金田一的台词）
闲话到此为止。
浩介，对哥哥和妹妹的互动苦笑以对的同时，就再次，将视线往英司看过去了。
「嘛，总之，如果南云会收拾一切的话即便如此也没关系，不过，如果那家伙说『去做』的话，而且如果那件事关系到我和同伴的话我是会采取行动的」
的确，浩介虽然做出无可奈何这种举动，但他的表情总觉得可以窥见到骄傲和自信。
──魔王的右臂
虽然不知道是谁说出来的，不过，却是同伴冠以浩介的称号之一。因为是那个南云一的妻～子们以外最能够仰赖的男人，实际上，不论在何种状况下而不知不觉所闯出来的结果。
来自同伴的信任，以及自己所拿出来的时间给予了浩介骄傲与自信。那张脸无疑，不是一张孩子般的脸庞而是一名男性的脸。
横眼看着真美用很小声的声音「浩哥，如果露出这种表情的话要我成为她们之中的一人也是可以的」地在嘀咕着，和「我都听见了喔。⋯⋯没、没有变成社会人士的人就只有我」在嘀咕的宗介，英司和美里就在互看过彼此且露出苦笑来後，就相互点了点头了。
「我明白了。机场啊。马上出发吧。机票已经拿到了吗？」
「在网路上买好了喔。还有三个小时，马上出发会来的及」
面对一边在收拾起整组的钓竿一边在询问的英司，浩介道谢的同时回答了。
「这样的话机会难得，母亲也来送行吧」
「啊，这样子我也要去！因为如果只有浩哥要去义大利旅行，我们回来时也能顺便去哪里吧！」
「浩介。给可怜的哥哥一点零用钱」
美里和真美立刻就开始去做准备。然後，宗介哥哥终於抛弃自尊要起零用钱来了。
姑且，是来自魔王的委托赚到的一些钱就放在家里所以就无视了。
就这样，正当准备好的远藤一家就一起坐上还有贷款的休旅车时⋯⋯
兹噜兹噜兹噜兹噜兹噜兹噜兹噜
「咦？好奇怪啊⋯⋯」
远藤家的休旅车无法发动引擎。宗介哥哥半睁着眼说着。
「没有装上电瓶吧？昨天的夜钓很长的时间都用在灯光和暖气上了」
「唔～嗯，我是以为没问题的啊」
引擎不管怎样就是发动不了。英司从车上下来打开引擎盖。一起下来的真美就因为突然所听到声音和抬头一看就整个人愣住了。
嘎啊！嘎啊！嘎啊！
「等等，乌鸦的数量会不会太多了？感觉好恐怖⋯⋯」
「哇，好恶心」
宗介也同样仰望起来，在那里就有一大群的乌鸦在飞来飞去。明明不是阴天，也还不到傍晚，却总觉得天空有点昏暗。
「呐，亲爱的。要用我的车子来充电吗？」
「这样啊⋯⋯⋯稍微等我一下。我现在，去把电缆拿过来」
英司打算要绕道远藤家的休旅车後面去拿出工具箱。而，往那里横越⋯⋯
喵～～
「⋯⋯黑猫」
黑猫先生，目不转睛地在看了看远藤爸爸後，便在再次鸣叫一声後便离开了。
「呐，要不要，做母亲的车子去？虽然会有点挤，不过，回来时会少了我」
浩介在努力让心里冷静下来的同时就建议快点出发。
这麽说也没错，於是英司就看向美里。美里点头，就将手放在自己的轿车的门上。然後，
「啊啦？讨厌啊，气都漏光了！」
仔细一看，一颗前轮都扁掉了。看来是有压到什麽东西而在昨晚气就漏光了。
「哎哎⋯⋯等一下。为什麽会在这种时候移动手段会全灭──」
我弄弄看！是想要这麽说吧。浩介。
只是，那句话却被打断了。
就因为啪这种声音。
所有人的视线就看向声音的产生源头──浩介的脚下。
很出色地断掉了。鞋带。两只脚都如此。
「『『『『⋯⋯』』』』」
──嘎啊！嘎啊！嘎啊！
──喵～～
真美，用意外严肃的表情对着浩介说话了。
「⋯⋯浩哥。你不会死吧？」
如果就这样出发的话。
浩介的太阳穴滴落下冷汗了。
英司和美里，以及宗介也同样，都投以在说「果然还是放弃吧！」的表情。
浩介默默地让宝物库发光。出现的是一双备用的鞋子。这次不是要绑鞋带的款式，而是要系上皮带的鞋子。
「呐，浩介──」
「父亲，不必说了。不讲理，就是必须去对抗！」
──嘎啊！嘎啊！嘎啊！
──喵～～
──嘎噜噜噜噜噜噜噜
不，这已经不是不讲理这种情况了⋯⋯
於是，就将想这麽说的家人放着不管，露出凛然表情来的浩介就骑上美里的淑女车。
然後，
「那麽，我走了！」
以翘起单轮的样子要奔驰起淑女车的浩介，在被无数乌鸦和黑猫，还有不知何时出现的野狗狂吠的同时，就一边被黏呼呼的风吹拂一边离去了。
恐怕，在路上就运用起不会被认知到不起眼的『Ｅ・Ｔ』爆走起来了吧，即使没有开车也能勉强来得及。
「浩哥，不会有事吧」
用淑女车，展开一段非常不吉利之旅的英雄⋯⋯（注：这里是NETA 我的英雄学园里某个会骑脚踏车赶赴现场的英雄）
在真美不安的声音下，就连英司和美里及宗介也都同意地点头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卿的○○……消失了？
在早晨的阳光射入进来的客厅里，正弥漫着一股清新的香气和淡淡的热气。
「浩介君。还要再来一杯吗？」
「啊，我就不客气了」
往轻轻被伸出去的杯子，正显露出微笑且在倒饭後的红茶的人就是苏菲・格兰特。艾蜜莉的母亲。
会让人联想到猫有点吊高起来的眼睛，使人可以理解，原来如此确实是母女俩长的十分相像。
话虽如此，凝聚起来的氛围却是与艾蜜莉不同会令人感到非常的沉稳。眼前给人的不是一个会去强调自我，或是性格很好胜的类型之人，而是会令人感到恬静而悠然眯起来的眼睛就像能看穿真伪一样，甚至那双锐利的眼睛还会让人有一种深谋远虑感的印象。
虽然现在已经辞职了，但作为原会计师这项职业，确实会让人觉得很适合她。
「喂喂，艾蜜莉。不是可以不用劳驾妈妈去添红茶的吗。请你不要找骂挨」
「我、我才没有！爸爸，请你不要讲一些奇怪的话！」
面对因浩介正接受母亲亲手在倒红茶的景象而让脸颊「姆姆」地鼓起来的艾蜜莉，作为父亲的卡尔露出苦笑的同时就将劝戒的话语给说出来了。
卡尔也同样拥有很稳重的性格，让人感觉不出年龄充满光泽的金发一看就知道艾蜜莉是继承自他的。苏菲虽然也有着一头金发，但要说比较像谁的话就是比较接近卡尔这边。
顺便一提，卡尔的职业是在国内具有店舖的餐厅老板。他本身虽然是一名厨师，但现在几乎都致力在经营上。
尽管如此，因为手艺是货真价实的，所以就连借住在英国家庭里常被揶揄不会做菜的浩介也同样，每天都会品尝能颠覆那种评价一样很好吃的饭菜。
艾蜜莉也是，从小界接受作为专业厨师的卡尔的启蒙，最近特别热中在学习可以是很善於做菜的人。对浩介而言，就认为艾蜜莉的派系列料理是絶佳美味的。
「你在说什麽啊，卡尔。现在可是有一名强大的情敌在哦。如果艾蜜莉想成为浩介的唯一，可是连细微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的。男人啊，对殷勤的女人可是招架不住的」
一边优雅地品嚐红茶的同时，一边莞尔地笑着一边在那麽说话的人就是希拉・格兰特。
她虽然患有阿兹海默症，但现在却是相当爽朗。是格兰特家的特徵吧，希拉也同样有着一双好胜的猫眼，不过，以前就几乎是闭起来的眼皮，现在却也能够明确地打开来了。
「不，丈母娘。在本人们的面前那种生动的事⋯⋯」
「卡尔，你不能这麽软弱。是当父亲的人的话，就要去声援女儿的战斗啊」
「不，战斗，没那麽夸张吧」
「是战斗没错啊？恋爱是战争哦。没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是要如何被男人迷上」
呜的一声，卡尔爸爸说不出话来。因为是入赘进来的女婿，还不只如此，基本上在希拉面前还抬不起头来。
因为很好胜，不服输，坚定的意志就像钢铁一般。那就是格兰特家的奶奶希拉的气质。
无疑，艾蜜莉的内在与奶奶很相似。虽然还很不成熟马上就会变成一个爱哭鬼，离不开爱逞强和很固执的领域，不过，能挺到狂战士事件的最後，意志的强度就连希拉也会输给她的吧。
面对那种，原本奶奶的身影和父亲从以前开始就会出现被驳倒的的景象，使得艾蜜莉露出莞尔的笑容来的同时吐露出嘀咕来了。
「呵呵，奶奶，都变得很硬朗了呢。⋯⋯这也是，托浩介的福喔」
「我只是仲介而已。做的人是南云⋯⋯不，直接进行的人是白崎吧」
「确实是这样没错，香织小姐也好，对魔、魔魔、魔王大人也很感谢，但是⋯⋯牵线的人却是浩介你啊」
在狂战士事件之後，浩介就稍微去向阿一拜托了。
没错，就是能不能帮忙治疗希拉所罹患的阿兹海默症的请求。
像阿兹海默症这种会破壊脑神经和使整个脑部萎缩的病症即便使用魔法药都难以治癒。但是，南云一家却拥有犯规技。没错，就是再生魔法。
治好阿兹海默症就是艾蜜莉人生课题之一。话虽如此，能去认真研究包含托达斯的魔法药在内的药物是还要更之後的事情。
即使是想要为了众人去研究地球上所能使用的治疗药的艾蜜莉，都只能去请求是否能够去治疗她的家人。
纵使，艾蜜莉真的想要亲自去治疗希拉，但考量到实际进行的情况就固执不下去了。
因此，艾蜜莉也才会在向魔王大人问候时直接提出请求，但⋯⋯
一回想和魔王一家第一次邂逅的浩介和艾蜜莉，
「⋯⋯发生了，很悲伤的事情了啊」
「呜！？真是对不起！但是，可以的话我不想去回想啦！」
艾蜜莉酱在椅子上摆出三角座，用双手摀起头来。
可是，即使是精◯防御都抵挡不了回忆之枪的。（注：精◯防御是かりちゅまガード，「东方萃梦想」、「东方绯想天」等2D格斗游戏中蕾米莉亚所使展出来的防御姿势，这里是偏向於防御精神攻击）
艾蜜莉做了什麽了吧。
其中之一，如果提及到决定要去拜见魔王一家的艾蜜莉的心情的话，那就是她会非常紧张。不管怎麽说，就是要和那个『一通电话就从天上咻咚事件』的黑幕见面。（注：天からちゅどん，从天上咻咚。这是卫星炮琉贝里翁发射太阳收束雷射的简称）
而且，化作深渊卿的浩介也敌不过，换言之就是要和浩介的顶头上司见面。
在艾蜜莉酱的脑海里，满是某勇者◯恶龙中的大魔王在魔王城里邪恶地在大笑着的景象。
而且，做壊事的魔王一家的情绪也有点高涨起来了。不管怎麽说，对阿一而言正是有了『同伴♪　同伴♪』这种感觉。
再者，和拉娜结婚之时如果浩介的妻子成为郝里亚族的族长的话，那就代表会郝里亚的家人就有会增加新人的可能性，理所当然，就使得希雅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了。
被情绪高涨的二人所牵引，其他的妻～子们也跟着兴奋起来，最终就在「反正要见面的话，就要回应魔王一夥人的期待！」地过度演出下见上一面了。
「不，那是没办法的事。话说，很明显是做了过度演出这种恶作剧的南云他们的错。正常进行会面，为什麽会在家里的玄关竖立一面『汝，如果想要实现愿望，就试着去跨越试练吧！』的看板，而且还会在一进入到玄关化成地城了啊。正常人都会吓一大跳的」
「只有凡妮莎非常开心呢」
没错，魔王桑的恶作剧演出就是──要潜入南云家的玄关所化成的山寨版的莱森大迷宫～♪　了。（是弄成游乐园的游乐设施的困难模式等级。不太具有危险性）
具体来说，在进入到玄关同时就会随着训练用的神器飞往游戏世界。在现实世界浩介也好艾蜜莉也好，以及如果要拜件魔王大人的话就会推掉工作的凡妮莎也好，就在玄关慵懒～地倒成一遍了。
阿一说，「哎呀，你瞧，就因为要和魔王见面似乎才很有干劲的样子，於是我就想在来到魔王面前之前就准备好试练。会担心吗？」这种事情的样子，但⋯⋯
姑且不论非常开心的凡妮莎，艾蜜莉始终都是泪眼婆娑，但是，就靠着天生的好强和固执总算是通关了。
就这样到达游戏中的魔王城内的王座之间，面对充满压迫感伫立着的魔王阿一，和用乌云及雷龙来演出的月大人，和以竜化状态将王座盘据起来的缇奥，和展开堕天使般全黑色翅膀飘浮在空中的香织，以及在仰望天空的粉红假面等人，一看见充满这种气氛在等待着的魔王一家时，艾蜜莉酱忽然就翻起白眼失去意识了。
回到现实来的艾蜜莉酱，就在南云家的客厅醒来，看见「哎呀呀，真是不错的反应啊」地心情很好的阿一他们，还有在对那样的阿一「做得太过火了你这个白痴！」在抗议的浩介，却是在大过於安心的情况下⋯⋯
怯生生地张望四周怯生生地张望四周怯生生地张望四周～
做起这种事情来。
看见因安心下来使得羞耻感猛烈地袭击上来而大哭起来的艾蜜莉，到底就连阿一也认为做过头了吧。
道歉的同时还发生了魔王大人拚命地「没事喔～，一点都不可怕的喔～。你～看，我可是一个随处都会有的善良日本人」在安抚着这种罕见的事。
并且，对女孩子做出太过残忍的黑历史後，就连月她们这群妻～子们也都全体总动员去加以安慰了。
吓出尿来之後还偷偷地用魔法进行善後，大人版月温柔地去拥抱，被希雅如好孩子般地在摸着头，香织和雫则是啊～嗯地在喂食点心，甚至就连缪和蕾蜜雅都给予温柔的话语，才终於使艾蜜莉重新振作起来。（注：原文是粗相の後，粗相指的是大小便失禁）
⋯⋯恐怕，是被除了家人以外的南云一家担忧，并且还被温柔地宠爱的人就除了艾蜜莉外就没有别人的关系吧。
「不、不过，就结果来说是以无偿来医治奶奶的⋯⋯说起来非常温柔⋯⋯真是的，我、我已经不会介意了喔！」
艾蜜莉酱在虚张声势。会在意，就是在每次见到阿一时就会变得非常紧张。唯一，只有对要迎来一族而显得特别在意的希雅则是能够完全地放下心来，还算能说得过去。
「话虽如此，南云他们也相当超出常识之外了啊。艾蜜莉，有什麽的话就要好好说出来喔？」
肯定，连阿一也会有「我才不想被卿你说三道四」的想法，艾蜜莉本身也有「浩介大概也很在意⋯⋯」的感觉，这就是完全恋爱中的少女艾蜜莉酱。
只须用温柔的担忧话语就能轻松打发掉的呆萌女主角。
脸颊染红，高兴地放松下来的眼睛「嗯⋯⋯我正好有话想跟浩介你说喔」地，一边在害羞一边说起话来。
面对专注地在凝视又很开心的艾蜜莉，浩介也同样很害羞似的在抓了抓脸颊⋯⋯
「嘛，这样子看来好像不用去担心了呢」
「艾蜜莉，真的很喜欢浩介君耶」
「⋯⋯小小的艾蜜莉，已经不在了」
面对家人很感慨的话语和表情，使艾蜜莉忽然回神过来整张脸都变红了。
像是在掩饰一样急忙要倒一杯新红茶就将手往茶壶伸去，结果就因为太过慌张而就快要弄翻了。浩介立刻就跟了上去。与艾蜜莉的首重叠起来将茶壶给撑住。然後艾蜜莉酱一下子就变得很天真浪漫。
暖呼呼的笑声就在早晨中的格兰特家响彻开来。今天卡尔也休假气氛真的很平静。
而，这时候，浩介在意外地说了一句「嗯？　这股气息是⋯⋯」後便将视线看向玄关了。
随即，格兰特家的门就被砰的一声打开来。
「Goodmo～～～～～～～Ing！浩介先生！你的凡妮莎来了喔！」
「回去。不如说回归尘土」
以一身严谨的西装，敞开双手扑过来的人就是英国国家保安局的捜查官凡妮莎・帕拉蒂。外表虽然是一名有着一头中性短发而且还是冰山美人系的美女，但却是拥有像这样很令人感到遗憾至极的本性。
是个夸下豪语将日本漫画当作是圣经的道地御宅族。而且，还自称是『浩介先生的第三名妻子』
凡妮莎对浩介辛辣的回应完全不受动摇，然後便随性地将别人的家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就在椅子坐下来了。
因为，自己可是浩介先生的老婆。也就是说，艾蜜莉博士是亲人＝（自己就是）格兰特家的一员。那会有问题？这就是凡妮莎的主张。
※会以『格兰特博士』来称呼艾蜜莉的凡妮莎，在狂战士事件後，就会以『博士』或是『艾蜜莉博士』来称呼了。博士就是博士，好像不会去把博士这个称呼给拿掉的样子。
「早安，凡妮莎小姐。早餐已经吃过了吗？」
「早安，苏菲女士。以及各位也早。苏菲女士。我还没有吃早餐。我的肚子，现在是空的」
废妮莎用充满物慾的眼神很厚脸皮在看着苏菲。
苏菲笑呵呵地笑了笑之後就为了替废妮莎准备早餐而进到厨房里面去了。
「然後，你有什麽事情凡妮莎。是工作吗？难道，又是把工作丢着跑来了吧」
「真的假的，不适可而止可是会被炒鱿鱼的喔。最近，如果都没看见你的人影，局长絶对会跟我联络的啊。毎次，都得去听那个人的冷言冷语啊」
当艾蜜莉在替凡妮莎倒红茶并且询问着的时候，浩介就用不快的眼神在陈述起忠告。
凡妮莎果然就露出如同在诉说「好意外啊！」的表情後，就喝了一口红茶。是很好喝吧，稍微使嘴角笑开来後，就说出来访的目的了。
「我不是来玩的喔。浩介先生，如果魔王陛下有前来的话请跟我说一声。昨天，有前来过了吧？就因为那件事，局长说要去询问一下，就让我过来一趟了」
「诶？有注意到啊。明明都是直接转移到家里来，还就这麽转移走的说」
就是不要用惊扰到住在格兰特家四周的保安局的护卫官们才直接转移过来的。为什麽会被发现看起来也不能太小看保安局，使浩介很佩服似的睁大起眼睛了。
「那种反应，果然是有来过格兰特家了呢」
「喂，你是在套我的话啊」
「嗯。其实在别的地方有了目击情报。看样子是那位大人，将森林的一部份给烧掉，正因为那场骚动才使当局掌握到情报的」
「那家伙这两天来在做什麽啊！？话说回来是发生什麽了！？」
昨天，在提到要和希雅去约会而将事情托付好便离开後，阿一好像就烧掉英国北方的某座森林的一部分了。
只是听到过程艾蜜莉酱就哆嗦地流出眼泪在颤抖着。有照面过的卡尔和希拉也都露出在诉说「哇」的模样吓了一大跳。
「那位大人如果在英国的话就有极高的可能性会与浩介先生接触呢。为什麽森林会烧起来呢，是要在这个国家内做什麽呢，来，浩介先生。──请你交代」
「为什麽要问我啊！？我才不知道！」
「怎麽这样⋯⋯⋯有和局长约定过了吧？在这个国家有什麽的时候就会进行报告。没有打一通电话的理由，就这麽特意派我过来，好过分耶。出勤中所买来早餐要吃的鲑鱼三明治在吃之前就被裁切机上给处理掉了，请告诉从一大早就被赶出局里的我」
「哎呀真的假的。昨天，确实是有来过这里，但是那是别的事。关於放火的理由我也完全摸不着头绪啊。另外局长，还真是对凡妮莎一点都不留情啊」
浩介发出乾笑的笑声了。
顺便一提，玛古达勒斯局长所亲自监造的保安局的裁切机，不管什麽东西都能裁切。
不论是重要的文件、凡妮莎的兔耳发箍、艾伦的手机，凡妮莎的圣诞帽，艾伦所特制掌握了女性局员情报的金属制蕊片，凡妮莎的圣典，艾伦的「都不知道，何时才能送给理想中的女性呢！」所准备好要做为贡品的高价戒指，以及凡妮莎的鲑鱼三明治，全部都能裁切，都能切成碎片。（注：照原文这台机器应该是碎纸机，但为避免将来会出错就照原文裁切机来解释）
最近在保安局里，每次裁切机运作起来所发出的嗡嗡嗡的声音都经常会会使局员们哆嗦地在颤抖。下次，到底会有谁的什麽会被切碎呢⋯⋯
不能让英国自豪的铁血女人生气。
国家保安局局长大人的裁切机，正是她的象徵。
浩介咳嗽了一声，便说出阿一来访的目的和委托的内容了。
正好，苏菲也端来做好的早餐，使凡妮莎的眼睛闪闪发光起来的同时一边在倾听着。
松松脆脆又香的面包里，布满着黏呼呼的奶油。松松软软的西式炒蛋内，有着又厚又松脆的培根。沙拉还有添加了充满清爽的柠檬系的调味汁。会暖到骨子里的黄金色的蔬菜汤⋯⋯
「⋯⋯凡妮莎，你有在听吗？」
「淑麽？偶有吧？後罗，请技系缩」（注：最後面是好了，请继续说）
大口大口，狼吞虎咽，呼啊～真好吃！
虽然她一直在吃很怀疑有没有在听，但浩介觉得无所谓就继续往下说明起来。
在说明结束的同时，凡妮莎也用起面纸在擦着嘴角。
「原来如此。那就说是你又接受了棘手的委托了吧，浩介先生。啊，苏菲女士，早餐很好吃。非常，非常的好吃」
「凡妮莎小姐看起来总是食慾很好呢。看上去心情也很好」
「这是很令人感到不好意思的地方。因为局里的勤务，无论如何都会养成要吃快一点的习惯。虽然很想马上改掉，但一吃到好吃的菜不小心就会⋯⋯」
「保安局的捜查官。身体可是工作的本钱，别客气，随时都欢迎你来吃饭喔？」
光看温暖的互动，在话语反面好像有一种比起『针对梵蒂冈的调查』还更为关心『格兰特家的早餐』这边。果然这个SOUSAKAN说不定已经没救了。（注：SOUSAKAN，是搜查官的意思。疑似是NETA Atami No Sousakan热海搜查官这部日剧的片名）
「凡妮莎⋯⋯你，是来吃早餐的呢，还是来工作的呢，是哪一个啊」
「身为优秀搜查官的我，两者都是」
「是这样吗⋯⋯」
面对用凛然的表情在这麽说的凡妮莎，浩介投以更加不爽的目光了。
「但是，如果和那位大人的事没有关联的话⋯⋯我明白了。森林放火之後就完全掌握不到行踪了。之後，有做过什麽联络吗？」
「没有，并没有跟我联络。正好就来向他问点什麽吧」
用准备给在格兰特家的身分所使用的手机打电话给阿一。只是，传来对方的电话没有回应～这样的广播所以电话没有接通。
「联络不上啊⋯⋯⋯好不容易人就在我们国内，局长有说，无论如何都想藉这次机会去向他问候一声⋯⋯」
「不，不用这麽做会比较好哦。因为，他正和希雅小姐在约会中啊」
「这⋯⋯的确」
「不过，在日本的会谈都还没有实现，也不是不能理解局长的心情」
「嗯嗯。不知道什麽时候就只有格兰特家去了一趟日本也是，使局长都很不起眼地吓到了。姑且，因为是设定为最优先事项，那位大人OK（答应）後，就会打算会尽可能配合出国一趟」
「南云，也相当忙碌啊。对那家伙来说这件事的优先顺序不是那麽高就比较令人悲伤吧」
对阿一来说，和英国的保安局扯上关系并没有多大的好处。在能作为联系这层意义来说，只要透过浩介就足够了。那部分，能全权处理就是对浩介的信任。
因此，对於优先顺序，自己的事业和与托达斯之间的传送门简易化，事实上落在身上的都是麻烦事⋯⋯岂止如此，家人的团聚＞和局长的会谈，大略就是这样的评断标准。
大抵上，对阿一来说虽然有好几次有传达出能够腾出空来的日子，但时机不好，玛古达勒斯局长这边怎样就是都配合不上。
不管怎麽说，与阿一的联系是建立在作为保安局局长的立场，而不是英国政府。笨拙着联系传开来如果出现对南云一家出手的人的话，这才会关乎到国家的保安。
要在百忙之中，不会使周遭起疑，而且还要极为隐密，玛古达勒斯局长并无法做到出国会谈。
因此，才会产生出多次的不凑巧，还没有达成会谈的目的这就是实情。
「没办法了。就这麽向局长传达吧。话虽如此，很想问一下要放火的原因，如果有和那位大人取得联络可以告诉我一声吗？」
「嗯，嘛，可以喔。说到底，我也很在意」
话题就告一段落，姑且，凡妮莎也有还在工作中的自觉而站起来了。是打算要快点回去向局长报告吧。
「关於梵蒂冈方面，姑且，我这边也会转告局长一声的。还有，如果是与企业相关的情报我这边要出手也比较容易，一明白什麽就会通知你」
「企业方面南云会自己处理我想是没关系，但是⋯⋯好吧。就拜托你罗」
点了点头的凡妮莎，就「那麽各位，晚餐时再见吧」，说出满是要来吃晚餐的台词同时就打算要离开了。
而，就在这时候，浩介却是很意外地露出僵硬的表情就停下动作了。
「浩介？你怎麽了？是在生凡妮莎的厚脸皮的气吗？」
艾蜜莉有点感到纳闷在询问起来。但是，对於那个问题浩介没有回答。就一直在凝视着虚空一动也不动。
「浩介先生？」
「喂喂，你到底是怎麽了？」
凡妮莎和卡尔都露出讶异的表情。就连苏菲和希拉也一样，都逐渐显露出在担心的表情。
「呐、那个，浩介？你怎麽了？拜托你，回答我！」
艾蜜莉，声音变得越来越不安的同，就摇起浩介的肩膀了。
就这样好不容易视线才往艾蜜莉看过去的浩介，就像是复活过来一样开口了。
「唔，本尊那边稍微有点事情啊。现在，梵蒂冈的⋯⋯我想，大概是在图书馆或修道院的附近⋯⋯正好发生爆炸了」
看样子本尊方面好像发生了什麽事。会拢统地说着奇怪的话就是，在一瞬间，窥视到艾蜜莉的脸色後而不想让她太过担心吧。
相反地，对艾蜜莉她们来说却是有了能够去想像演变成严重事态的根据，所以在被意外到访的严肃气氛中任谁的表情都流露出紧张感。
话虽如此，对方可是浩介。对艾蜜莉她们来说他可是非常识又奇幻的最强英雄。是毫无疑问的。
因此，才能够维持着乐观的心情，在看着浩介的样子，⋯⋯
那种心情，却是如文字所描述那样如梦幻般被粉碎了。
「っ！？怎麽了！？红色的雾！？是毒瓦斯吗！？妈的，事情接踵而来啊！」
是没有余力去另外操控分身了吗。恐怕，这样下去会被追踪就由本尊的话语传来很迫切的情况。
然後，就维持着不明的状态时间稍微流逝过去⋯⋯
不经意，分身的视线就维持着投向虚空，零落地吐露出话语了。
──我做了很蠢的选择，抱歉
不是透过分身传来的。肯定，只是吐露出内心的想法。
在那句微弱的话语的最後，浩介──
消失了。
「诶？」
是艾蜜莉，愣住了的声音。是发生什麽事情了吗，完全搞不清楚的表情。
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无法，否定。
浩介，总是待在身旁的分身，消失了。
「诶？诶？浩、介？」
即使呼唤，也没有人回应。
意识，还没有追赶上现实。
因为很奇怪。浩介的分身很优秀。是受到致命伤级的攻击吗，只要浩介本身不取消，就没那麽容易会消失。
而且，在这个格兰特家的分身就是为了要去护卫艾蜜莉用的。不论生活上会如何去消耗夸张到不行魔力就算会造成负担，浩介都絶对不会令分身消失的。
因此，总之，那就是⋯⋯
是发生了『什麽』，使本尊的浩介，无法去维持分身的证明。
「唔唔！！！？浩介！浩介！！」
终於猜想到那种程度的艾蜜莉，惊慌地大吼大叫起来了。
「唔。请你冷静一点，博士！」
「要怎麽冷静下来啊！浩介他，浩介的身体出了什麽事情了吧！」
看见艾蜜莉完全失去理智，同样愣住的凡妮莎则是反而稍微恢复了冷静。
在抓住不愿接受事实在摇着头精神错乱起来的艾蜜莉的双肩後，
「艾蜜莉・格兰特！！」
「──唔」
大声地在呼唤她的名字。似乎是为了让她恢复理智。
面对凡妮莎充满霸气的声音，使艾蜜莉在哆嗦地颤抖後，就慢慢地让眼睛的焦点对焦起来。
「凡妮莎⋯⋯」
「请你冷静。艾蜜莉博士。惊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面对就像是第一次见面时那种冷澈且是专家的凡妮莎的表情和声音，这次才使得艾蜜莉恢复冷静了。
做了一次深呼吸的艾蜜莉，在用恢复坚定的目光看向凡妮莎後就说起话来。
「凡妮莎，你认为该怎麽办才好？」
这句话，使凡妮莎点了点头。苏菲和卡尔，以及希拉也都屏住气息在注视着凡妮莎时，她就回答了。
「现在，可以明白的事情是，浩介先生本尊就在梵蒂冈。可能在那里发生了什麽。还有那个『什麽』，有很高的可能性就连一般的观光客也目击到了」
「啊，是啊。浩介，有说过他就在梵蒂冈的图书馆或修道院的附近呢」
像是在叙述一样卡尔他们也接着说起话来。
「有提到爆炸是怎麽一回事吧。相邻的梵蒂冈庭园是观光名胜。虽说是采取预约制，但这种时候，应该是不会有观光客的喔」
「浩介君没有足够的余裕。难道，大圣堂或广场，或许就连在美术馆的观光客，是不是都会注意到那场爆炸了」
「原来如此。凡妮莎小姐是在解释说情报收集会很容易吗？」
就是这个意思，凡妮莎便点了点头。不久，在梵蒂冈所发生的骚动就会被报导出来了吧。至少，应该会『在梵蒂冈内发生爆炸了』这种客观的事实会大大地流传开来。如果与情报局合作的话，应该就能取得相当多的情报才对。
「总之，我去向局长报告。浩介先生发生什麽事情了呢，如果是局长想点办法就能获得情报了吧。尽管如此，对我来说，是不会担心成那样。就算无法维持住分身，那位浩介先生，一定不论是在什麽样的状况下都会想办法与我们联络的」
「⋯⋯嗯。嗯，说的是啊，凡妮莎！」
要相信自己的英雄。絶对会没是。没错，要坚定地去相信
「问题，倒不如是我们这边。虽然感觉不会有事，但是，浩介先生这种絶对的守护者不在後格兰特家会如何呢⋯⋯」
「会有被盯上的可能性吗？」
面对卡尔以险峻的声音所发出的提问，凡妮莎摇头了。
「不，这时候并没有传来那种情报。就如稍早之前所传达的那样，考虑到狂战士事件方面都已经结束是不会有问题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值得在意的地方。就是浩介先生前往梵蒂冈的理由」
「⋯⋯梵蒂冈似乎在收集归还者的情报，这件事情吧」
「嗯。而且，这次的骚动。如果是我们想太多的话是无所谓，但应该不能看待的太乐观吧。博士，以及卡尔先生你们也是。就我而言，会建议你们暂时到保安局避难」
的确，如果是与归还者的事件有关联的话，别说是浩介，就连与归还者的中心人物南云一家有牵扯的格兰特家也是，不能说不会有被牵涉进来的可能性。
说到底『为了慎重起见』这种考量，但还是要预先做好准备才行。
「嗯。我赞成凡妮莎的提案。浩介的情报也是在保安局内就能比较快得到，今後要采取怎样的行动，依赖保安局的力量会比较顺利」
「⋯⋯是啊。也有以防万一这种情况。凡妮莎小姐，很不好意思能拜托你吗？」
「当然。我也会向周遭的护卫官联络一声，各位就去做准备吧桑は支度を」
俐落地行动起来的凡妮莎，果然是一位很优秀的现役菁英捜查官。陆续去取得的联络，也有向玛古达勒斯局长报告，迅速地整理出计画来了。
就这样，利用与附近往来的一环装作要一起出门～的样子，住在格兰特家家四周的保安局的护卫官们聚集过来好几个人，就旁人看是很热闹开心的样子，但内心里却是怀着紧张感，一行人便出发往保安局去了。
面对那样的车队，在某间房子前面的院子里洒水的善良男性，在清扫道路的男性清洁员，带着狗散漫的老人，在跑步的年轻女性──却都是专注地在注视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敬启，南云大人。梵蒂冈真的很不妙
就在艾蜜莉她们，目击浩介消失，而往保安局寄身稍早之前的事。
在已是夜深的时间才抵达罗马的浩介，就总是像在英国那样就在廉价旅馆过夜了。
话虽如此，并非像以前那样是在去住真的很破烂的旅馆，便宜归便宜质量却很好，就连长途飞行而感到有点疲惫的身体也好像都会因为睡一晚就而消除掉的样子。
特别是楼上没有发生打架，有人打破窗户如同好莱坞电影的事情发生，而平安无事迎来早晨的浩介，很快地就做好准备离开旅馆了。
然後，在享受着很舒服的异国晨曦和空气的同时，姑且，就在敌不过肚子饿之下就为了要适当地吃点早餐而进到咖啡厅了。
「嘛，不需要去战斗，第一天就先去观光一下四处看看吧」
就一边在自言自语这些话来一边在决定餐点。
就在去叫来店员阿姨也没有被注意到的情况下，就亲自去点餐了。
被拍了拍肩膀才注意到有日本客人在场的店员虽然露出吓了一跳的表情，不过，浩介并不在意。因为已经很习惯了。隠密这档事。
点好的餐点是牛角面包和沙拉，数种切成薄片的火腿的套餐。以及，一杯卡布奇诺。
没有鲑鱼三明治。没有鲑鱼三明治，没有。没有！
「喔？这杯卡布奇诺⋯⋯不错」
卡布奇诺相当棒。在项是会使人放松下来的优雅甜味中，能够品尝到絶妙的苦味感觉不论多少杯都能喝得完一样。牛角面包也不差。香脆酥软，令人感到很开心。
「嗯，只是随便找一家却是一家不错的店啊。虽然没有鲑鱼三明治」
因为是坐在靠窗的位子，於是就不由自主地眺望起罗马的街道一边将早餐送入嘴里。
在石板舖成的乾净街道上，有着充满情趣的建筑物。没有为了要保护景观高楼大厦这类的建筑物，总觉得就使人有一种就像是混进了奇幻世界一样的感觉。不禁就使人回想起托达斯的城镇的氛围。
很自然，穿过脑海的就是有着兔耳的女朋友大姊姊。下一次的『开门』，就会正式在远藤家住下来了。
关於在托达斯的郝里亚的『种种』会在稳定下来一定程度之後，就会因为要在这边建立起据点准备生活下来的测试一环中，会与其他几名郝里亚一起前来。
虽说家人也会一同前来，但要和拉娜同居⋯⋯
妄想膨胀起来。
然後，艾蜜莉酱就像是要截断妄想一样介入进来了。
「⋯⋯」
有向家人介绍过了，家人们也都有接纳艾蜜莉。就连格兰特家也一样，都有将浩介当成是家人来看待。
没有要断絶往来的打算。
虽然没有⋯⋯事实上，浩介，还没有用清楚的言语向艾蜜莉表达过自己的心意。
就算周遭的人都认同，但在天生的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就压抑在浩介的心中，就没办法很清楚地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了。总觉得，要是能轻松地啪的一声就不管那麽多就好了⋯⋯
「不，是藉口啊。单纯只是我太没胆了而已⋯⋯」
自嘲的同时，总觉得就在与分身的情报共享机能下一边看着艾蜜莉一边喝起卡布奇诺了。但是，杯子已经空了。
明明是来进行任务结果是沉浸在某种思绪里面，就使得浩介进一步浮现出自嘲的笑容，姑且就去加点在旅途中所遇见的这麽好喝的卡布奇诺了。
「那个～，抱歉。我还要再来一杯」
理所当然，谁都没有注意到。
在一次，拍了拍往阳台走去的店员阿姨。
「咿！？谁！？」
「⋯⋯是我，刚才点餐的日本客人。能再给我一份卡布奇诺，和牛角面包吗？」
店员阿姨，在一瞬间後，「哎呀，我还真是的！」露出好像在呼咙的笑容同时，就急忙开始准备起餐点。因为阿姨胖嘟嘟的又有着和善的脸，总觉得就使人生气不起来。不过，原本浩介自己就习惯了所以也不会去生气。
浩介，就以往常有些阴沉的样子回到座位了。用与刚才不同的心情在眺望着街景。从远处观看浩介的侧脸，正飘荡出一股不像是十几歳的人会有的哀愁。
「来，请用。卡布奇诺和牛角面包⋯⋯」
「啊，有二个」
「对♪」
是知道浩介很喜欢牛角面包吧。店员阿姨好像心情很好一样就在餐篮里，放了二个稍微大一点的牛角面包了。
而且，是为了要去掩饰刚才，把浩介的存在给忘掉了的事呢，还是说单纯只是一时兴起呢，没有马上离开桌边，就向在津津有味吃着牛角面包的浩介攀谈了。
「你相当年轻耶？家人呢？」
「啊～，不，只有我一个人喔」
「哎呀！你，还只是国中生吧？难道是留学生吗？」
「不我不是，我是来观光的。等一下打算去梵蒂冈。还有，我，已经十八歳了」
「哎呀呀，对不起！我都看不出来日本人的年纪⋯⋯」
阿姨再次以「哎呀我还真是的」的感觉挥了挥手後，就开始说起各种各样的话题来了。阿姨很爱聊天是各国互通的呢，还是说只是这位阿姨很喜欢聊天呢。
总觉得是後者的感觉同时，浩介还是忠实地在倾听了。
回到地球上後就使得行动灵活而使旅行的机会大增的浩介，也很享受在旅行中所遇到的──人，或事物。因此，喜欢聊天的人也是浩介所喜欢的。
就被那样的阿姨，以很熟的样子告诉了除了梵蒂冈内的观光景点，和效率比较好的路线之外，属於罗马市街上的美食店和好的观光景点。
「总之，那个地方相当拥挤，假如想要上去圆顶的话建议一大早就去。大概，十一点之前就已经都是人了喔」
「这样啊。能当作参考」
顺便一提，圆顶──指的是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半圆形屋顶，爬上去後就能一览整个梵蒂冈和罗马市街的絶佳地点，但是因为地方很狭窄一旦人潮一多就得要等上一小时才进的去。
早餐也吃完卡布奇诺也喝完的浩介，就在差不多要准备出发下站起来了。
「而且呢──」
「⋯⋯」
喜欢聊天的阿姨似乎还想要聊。是浩介很善於倾听吗？
已经足够了，没有清楚说出来，某种层面上很像日本人作风的浩介就再次坐下来了。
「最近，观光客好像特别多哦」
「？最近，有什麽事情吗？」
「没有。就是没有才奇怪。据说，这几个月来就已经增加往年的１.５倍的样子」
喜欢聊天到不行的阿姨。那种资讯，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啊。
梵蒂冈是不需要做入出境检查，也有会行经罗马市街的梵蒂冈的职员，说不定就是那种情况。
阿姨「而且呢，接着就稍微降低音量的同时，脸就往浩介凑过去说起话来。
『几个月前来观光的人们呢，好像以非常高的频率造访好几次了哦』
『去同样的地方，是吗？』
阿姨猛然地点了点头。根据住在罗马市街上的当地居民的情报网路所得到的情报显示，据说，会利用这种咖啡店或是其他熟人的店的客人哩，好像那种人就相当多的样子。
虽然也有是因为工作而长期滞留的可能性，但外观好像就只是观光客的情侣或家人、朋友圈的样子。
确实，是很奇怪的情况。
尽管如此，举例来说也有是在SNS上公众人物就谈起罗马和梵蒂冈，而造成暂时性话题沸腾起来的可能性。
事实上，阿姨好像也是这麽认为的。
『我以为你也是那种人，不过⋯⋯』
『啊～，不是，我不一样喔。话说回来，在网路也没有听说过那样的事情啊』
「这样啊。会不会是哪个名人提到的，我也有去调查过但是完全都没有那种情况。如果你知道就想请你跟我说，但是⋯⋯可惜啊」
这位阿姨，不只很喜欢聊天，好像还很喜欢去调查传闻＆八卦的样子。
浩介苦笑起来的同时，就说了一句「很抱歉辜负你的期待了」之後，阿姨这时，才终於注意到浩介早就吃完早餐而「哎呀，我还真是惬意地就聊开来了呢！」一句并且挥动的手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了。
结完帐，在想着从一大早便听到很奇怪的事情的同时便前往梵蒂冈了。
因为很难得，於是就像是在细细品味一样走在能从正面看见大教堂『和解之道』上。用智慧型手机的照相功能拍起照来。
是因为回去後要拿给家人看，才会先自拍下来。现在，相机并没有被侦测到会出现漏拍掉浩介的这种超自然现象。
不久便看见圣・伯多禄广场和方尖碑，穿着色彩丰富又很气派的衣服经过是瑞士人的卫兵，而且还能看见很早就来造访的观光客。
「噢喔⋯⋯真是，壮观啊」
浩介不禁就在广场的入口处吐露出感叹的声音了。
正面的大教堂很理所当然的，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围绕整个广场的几百根排列整齐的石柱走廊，和在那上面排着的一百位以上的圣人像。
「因为任务会很赶虽然很可惜⋯⋯果然，这种地方比起一个人过来一大群人来会比较好啊」
絶不是讨厌独自旅行，但还是想要互相谈论感想，或是有能产生共鸣的同伴或家人，情人会比较好。一边在环视四周的观光客们的同时，浩介有点感到寂寞一样在自言自语起来。
然而就在做那种事情，而想要转换一下心情同时脸就皱起来了。
「⋯⋯是有听说十一时左右就会很拥挤的事情了⋯⋯已经非常多人了啊」
观光客急速增加的事好像是真的。明明都还没到九点，似乎就相当拥挤了。
重新打起精神，便「好了，接下来要做什麽呢」地稍微思考了起来。
其实，刚才就有去联络阿一要确认从那个企业所偷来的情报对关於那个人的住所，现在的所在地但是就是联络不上。
原本，就不知道那个小偷是不是梵蒂冈的人，所以为了慎重起见想要去确认一下，有的话调查起来就会比较轻松。
话虽如此，过度去追求没有的东西也只是找自己麻烦。当初的预定是，姑且就觉得先上去一趟圆顶俯瞰一下整体⋯⋯
就因为打算去看一下，结果前往圆顶的入口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
「不是不能直接上去，只是⋯⋯」
上去圆顶的方法有二种。搭电梯到一半，就从那里走楼梯上去，或是一开始就爬楼梯上去。入场费虽然有差别，不过在从一开始就得爬五百阶的情况下，大致上都会使用电梯。
即便这麽说，搭过电梯之後到底也要爬三百阶以上，而且越往上爬楼梯就会越窄。
浩介往上爬是不用去在意，但仔细看一下四周就会陷入稍微不适合的状况里面了吧。
「唔～嗯。算了，好不容易才来，就一边稍微观光一边等吧」
在思考等看看一、二个小时过去，如果人潮没那麽多的话，就爬外墙直接上去的同时，浩介就操作起手机的自拍模式并且迈开脚步了。
然後过了大约二个小时。
在庄严之下被会使人发出感叹的许多美术品和建筑物完全感到着迷的浩介，就随着稍微感受到的空腹感而忽然回过神来了。
「糟糕。完全沉醉了。明明是在任务中却是自然地就观光起来。⋯⋯梵蒂冈太可怕了。出色过头了」
浩介不是去抠脸颊而是假装在擦汗。
应该是不会被怪罪，但总觉得有一种在被阿一「在偷懒什麽鬼啊」给责备的感觉，好像才会用谨慎者的胆小来掩饰。
虽然没有全部都逛完，不过，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的部分大致上都转过了，差不多该认真起来去实行不法侵入这种名义『很自然地来打扰了但为什麽呢？』的行动了。
而，就在这时候，
「嗯？」
浩介因意外所感受到的微妙气息而停下脚步了。稍微集中精神便闭起眼来，然後，视线就往脚下──正确来说，如像是穿透过去一样往地面下看过去了。
「有条地下通道吗？嘛，大教堂的地下好像就有地下坟墓的样子，有一条没被公开的地下通道也不奇怪，但⋯⋯」
问题，就是浩介现在的位置，与在地下通行着的人所行径的方向。
「⋯⋯是一条通往外面的地下通路，啊」
没错，浩介现在，就在梵蒂冈美术馆的西北方的一角。而且，走在地面下的人，就这麽直接往北方而去。显然，这是一条能够通往梵蒂冈内外的地下通道。
提起兴趣来的浩介，从梵蒂冈美术馆这一侧的门来到外面後，就这麽往在地面前进的人所要去的目的地追上去了。
没花多少时间，就抵达地方是静静地伫立在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依动很古老的四层楼的建筑物。一楼很像是杂货店，不论是架上的商品或店主都给人一种很无趣的感觉。
上面是住家吧。尽管是白天但因为窗帘紧闭而看不到里面的样貌。
那可以说，是一栋很不起眼又有着寂静氛围的建筑物。
「⋯⋯上来了啊。看不到长相，就这麽，直接上到四楼了，吗」
在对面的街上，并没有特别隐藏起来在观察杂货店的浩介，就捕捉到在地面下的人就从该栋建筑物的正下方直接上来的气息了。
试着去探寻内部的气息时，二楼、三楼好像都没有人在，但四楼好像就只有一个人。
姑且，就去探寻一下里面使浩介要行动起来的那个时候，在距离浩介有几公尺的侧面就出现一名横越横向马路的人。
不由得就动起视线。是一名有着棕灰色头发，板起一张臭脸显得很不高兴的少年。话虽如此，身高却有一百七十左右。穿着一身极为普通的库子和外套，背着一个大型皮革制的背包。
「⋯⋯」
一般人看来，会认为是一名不是特别要去注目的当地人，或是观光客吧。
但是，浩介很清楚。至少，那名少年不是一名正经的人物。
走路的方式和视线的动向也是如此，不过，最关键的就是身上的氛围会给人一种『惯於闹事的人』的感觉。虽然感觉没有明确的根据，不过，对纵横过托达斯的修罗场的浩介总觉得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果然，少年的视线在稍微看了看四周後，就装做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进到那间杂货店内了。
正在与很没有干劲的店主打招呼和闲聊。
「时机正好啊」
浩介淡淡地笑了笑後就往杂货店走过去了。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进到杂货店里。
如果是平时的浩介，是可以在完全不被注意到的情况下就进到店里面吧。实际上，浩介也是让自己稍微不起眼起来的同时，打算在不被注意到之下进到店里，但⋯⋯
这时候出现意料之外的事。
「⋯⋯」
「──唔」
少年看见浩介了。
不是偶然，而是将视线往浩介的方向看过来。是察觉到有谁进到店里，才会明确将视线往浩介这边看过来。
压抑住自己内心里的动摇，浩介便自夸自己了。
连一瞬间的停滞都没有就往店里面在卖饮料的卖场走去。
（我被注意到了？的确我是没办法隐形，但⋯⋯真的假的啊）
内心里，发出「现在不是该高兴的时候吧，我！」的一句，让心情平静下来的同时，便稍微强化一下隠形来淡化存在感。
往自己看过来的视线忽然间就消失了。
「？你怎麽啦，阿齐兹」
「⋯⋯没什麽。我要走了」
「啊啊，辛苦了」
彷佛没有其他人一样很自然地在对话，被称作是阿齐兹的少年就从店里的楼梯上楼了。
浩介很自然地就跟在他的後面。
即使横越过去店主也好像都没有注意到。浩介的隠形和遮断器席是不同的次元。那正是应该称之为『存在的稀薄化』的东西，在需要认真起来隠形的情况，即便是在一般人的眼前挥手都不会被注意到一样的凶恶。
「⋯⋯？」
（不会吧！？虽然没有被发现，但这家伙，能感受到不协调感啊！）
在爬着狭窄的楼梯的途中，少年意外地就回过头来在纳闷着。浩介立刻就往天花板一跃攀住上去，才使少年的视线的前方什麽都没有。
「是心理作用⋯⋯吗？」
这麽嘀咕且摇了摇头的少年，板起脸来让不高兴的表情更加变得不高兴的同时，就像是要重新振作起来一样一口气往四楼跑上去了。
（根据南云的说法，在雷利迪斯公司夺走我们的情报的家伙，有提到说他穿着紧身系的大衣并且蒙面，而且还采取最原始的武装。不过，是不可能穿着那种服装到处跑，不过⋯⋯）
袭击之後，配合马上就搭飞机回来所要花费的时间来看，就使浩介一边提高起警戒心的同时就在内心里嘀咕起来了。
四楼的门只有一扇。少年就在门前「⋯⋯是我阿齐兹」地出声了。
「阿齐兹，欢迎回来。我才在想应该差不多人就快到了呢」
将门打开来的是一名六十歳左右，相当有淑女气质的女性。在优雅的氛围下，即便是外人都会也都会去亲近如同被称作是『母亲』般的人物。
打开大门，像是要将人请进来一样女性就有旁边一站。
配合阿齐兹进入，浩介也顺着钻进去了。
「⋯⋯」
「欢迎回来，阿齐兹。⋯⋯？怎麽了？」
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是一名年约三十五歳左右长相很精悍的男人，他面对一进到房间内开始东张西望起来在看着四周的阿齐兹，反倒就用讶异的表情向他攀谈了。
「没事。总觉得从刚才开始就有一种在被谁盯着看的感觉」
「⋯⋯感觉很敏锐方面，就因为你很出众所以无法轻易地去否定，但是⋯⋯怎麽看都只有我们吧？」
不，是在天花板上。贴着的。
倒是，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无需多说了。尽管如此，少年的感觉还是值得令人感到惊叹。
（真的很不平凡啊。面对已经隐形的我都会因不协调感的层次而注意到）
在比平时要更紧张的浩介的眼下，男人一边在摸着下颚一边开口了。
「难道是隐藏式摄影机之类的？」
「哎呀。勒达君。如果是那个的话，我昨天就有定期检查过了吧？」
「玛雅女士有检查过的话肯定就不会有错吧⋯⋯」
浩介觉得。会自然地去定期检查监视摄影机，这些人果然就很有问题了。
用地下通道来连接梵蒂冈国内的这栋建筑物⋯⋯⋯他们，到底是什麽人啊。
不知道跟要调查的内容有没有关系，但至少要先来做一下调查真是太好了。可以说是中奖了吧。
就在全力隠形起来压抑气息的浩介的视线前方，身分不明又很不寻常的他们对话正不断在推进着。
「嗯，姑且，就先做好警戒吧。虽是这麽说，我往後是不会去过问工作的」
「⋯⋯最近，很多呢」
「啊啊。很讨厌啊，全部。阿齐兹你那边如何了？　好像，是去调查那座古代遗迹的危险度吧？」
「是的。那是管理部的工作」
「这样啊。最近不只有崇拜者，企业也活跃化起来了⋯⋯要是说是普通的遗迹就好了」
「那个企业是崇拜者的这种可能性也不小」
「⋯⋯世上，净是一些晦暗的消息。就算明白那是背离神的诱惑但寻求拯救的人，必然，会增加的吧」
名为勒达的男人以阴暗的眼神摇摇头了。
「⋯⋯对我来说，将归还者当成是原因是没办法的事」
阿齐兹的话，使浩介心头一震了。中大奖了。似乎是中大奖了。
默默地在听着二人的对话的玛雅，就以有些劝戒的口吻说话了。
「阿齐兹。疑神疑鬼可是我们的大敌喔。不可以去说不确定的话」
「但是⋯⋯那些家伙是我们的同伴」
「确实是这样没错，但是结果，并没有出现死者。那就是，他们也是具有良心的证据不是吗？」
「⋯⋯」
阿齐兹少年沉默不语，以完全不能接受的模样保持缄默。不高兴的面无表情是他的特徵，不过，现在明确地感到心情不佳──与其说是那样，不如说是在闹憋扭。
面对阿齐兹和玛雅针对自己这群归还者所表达出来的对立的意见，使浩介要如何去定位他们的立场感到迷惘了。
或者说，会去担心梵蒂冈和隷属於那里的人，会多管闲事在收集我们这方面的情报，但就因为玛雅这名女性这番极为公平又理性的言论而多少变淡了。
看着像个孩子一样藏不住不高兴表情的阿齐兹，与露出为难表情的玛雅。
对那样的二人露出苦笑来的勒达，像是在替就快要拉不下脸来的阿齐兹帮腔一样，就一边背起行李一边说话了。
「不过，确实从他们的回归骚动发生的前後来看不稳定的案件是有增加。不知道他们本身的真实面目，我们就没有能接近过去的力量⋯⋯会为家人着想的阿齐兹会警戒也是很正常的」
「确实是这样没错」
玛雅的表情越来越感到为难。勒达，以如在戏弄一样的表情将门打开，回过头说起话来。
「而且，阿齐兹君最喜欢的『姐姐』，并不想接近那些人吧？」
「勒达先生」
面对明显酝酿出怒气来的阿齐兹少年的声音，勒达「哇，好可怕！好可怕喔！」很故意一样将脸背过去隐藏住表情的同时，便说了一句「再见」後就离开了。
「那个人，就是马上会让人讨厌起他来的这点最使人厌恶了」
「嗯～，勒达以前可是个很坚毅又一板一眼的孩子」
从刚才开始很微妙的气氛产生出变化一股平静的氛围就流散开来。
阿齐兹突然在转过身後，就用视线向玛雅打信号。一个点头，玛雅便回到房间里面的办公桌，将办公桌的抽屉打开到一半。
而且，在最後还在办公桌上方的转角处咚的一声敲下去了。
随即，就发出叩咚有什麽东西偏移开来的声音，阿齐兹往房间里面的墙壁一按之後墙壁就稍微往内侧沉陷进去了。看来好像是滑动门，就这麽往旁边一过去後，深处就出现一条一个人可以通过很窄的向下阶梯了。
阿齐兹，很快地就就钻进那道墙与墙之间狭窄楼梯，然後就向笑咪咪在挥手的玛雅行了一个注目礼就很快地将门给关上了。
（到底，太过狭窄要一起钻过去是不可能的吧）
还贴在天花板上的浩介，就将视线落在办公桌上。姑且，顺序有好好地确认过了，不过，抽屉要拉出多少距离就很微妙。在毫米的情况下，会有点花费工夫吧。
（那位叫做玛雅的人要是会到外面去就好了⋯⋯）
恐怕是不可能的吧。这里，或许就是隷属於梵蒂冈的他们作为外部的藏身处兼据点，玛雅女士就是所谓的管理人吧。不认为她会离开工作岗位。
（好像没有阿齐兹那麽敏锐）
浩介就这麽在心里祈祷的同时，就趁着玛雅的视线从隐藏通道的墙壁移开来的空隙就在那前方降落下来了。
然後，很迅速地就在墙壁的对面召唤出分身。另外，还以阿一特制的神器去置换分身和本尊的所在空间，接着就消除掉出现在房间内的分身。
取而代之，一颗很小又有光泽的黑色石头就咚的一声掉落在地板上。
──深渊流空遁术　万影之阳炎
顺便一提，这种抛弃型神器虽然是用在替身术上的，但之前的命名却是『万地在空』。卿的技能名，会随当时的情境而改变！
来到隐藏通道的浩介，就一边与先走一步的阿齐兹保持距离一边追在後面了。
（尽管如此还真是深啊⋯⋯）
就体感上，从楼梯上下来时的深度来看感觉已经是来到地下二层的感觉。
一边用方位磁石进行调查一边前进，果然这条地下通道就是通往梵蒂冈的境内。大约前进到二百米时就往西南方转弯了。如果脑内的判断是正确的话，从外部以直线前进会是来到美术馆的下方，好像是在途中往梵蒂冈的庭院的方向延伸过去的样子。
不久，来到地下通道尽头的阿齐兹，就在那里将手掌放置在尽头处的墙壁上。
机械性的光芒在检查手掌。卡咻一声就出现一具数字键盘。要输入密码。嗡的一声地板上就滑动开来出现一座往更为地下而去的阶梯。
（还真是现代啊！）
浩介，在心里吐槽起来。
在阿齐兹通过後，就用和刚才相同的山寨版替身之术穿过地板往楼梯而去。
靠着体感在下降到有地下一层楼的深度後，就出现了一扇很厚重的金属门。就在往左右两边滑开来的样式的双开式的门上，正中间就刻着一个大大的十字架。
（终於，是来到可疑集团的大本营了啊）
跟在往打开来的门的里面进入进去的阿齐兹後面，浩介也钻进去了。
那里有个空间，会令人感到惊讶的宽广。首先，天花板就高到不行。大概没有到十五米左右吧。很粗的柱子很有规律地排列着，宽度也好往深处去的距离也好都相当宽广。基本上是石造的重要的地方有用金属去做补强。
许多穿着修道服的人忙碌地穿梭着，仔细看这个空间的墙壁到处都有横向的通道。
有如是小上一圈版的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重新打造成中世纪风格的地下空间。
（真的假的⋯⋯位置上，是在美术馆和修道院之间的树林的正下方啊。竟然会有这样的空间）
暂时被吓了一大跳的浩介，就因为附近有人通过而忽然回神了。
（这种规模，是背着梵蒂冈外的人所建造出来的地下通道是在计画什麽事情⋯⋯没有线索啊。梵蒂冈方面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也就是说，这里是不被公开不属於梵蒂冈的什麽单位的设施机关。
浩介穿过人与人之间以慎重的步伐在前进。
映入眼帘的东西，全部都很感兴趣。
几个排列起来的大台子上，有着穿着修道服在工作的人们。
在他手上的东西是，
（警棍？而且⋯⋯那不是叫做暗杀刃的东西吗？之前在电影里有见过啊！那是，锁链吗？哇，每个锁环上都有刻着十字架的刻印吧？那边是⋯⋯填装好的十字弓吧？喂喂，箭上还涂有奇怪的液体！？你们可是圣职者吧！？　却明显地在制造很不妙的武器！？）
浩介就在内心刮起一阵吐槽的风暴，因为那是很不妙的中世纪风格的武器展示。
其他，也有很专心在抄写什麽眼看就快要散开来老旧书本的抄文者，和在明明是地下却用炉子在锻造的人，或是一边在黑板一样的东西上写下什麽一边在进行会议或是授课的人们，还有拿着武器像是在进行模拟战的人们等等，如怒涛般『一点都不普通的景象』就往浩介的视野涌现过来。
彷佛，会让人有种就像是回到异世界，或是穿越到中世纪时代的错觉。
（敬启，南云大人。很不妙。梵蒂冈很不妙啊。地下隐藏着意想不到的秘密）
内心里，浩介已经「已经想回去了。好想吃艾蜜莉的苹果派⋯⋯」地，在泣诉了。
在与保安局起争执时虽然内心也想着要罢手，但即便如此内心还是很从容。因为他们的组织也好行动及装备也好，都极为符合在现实与常识的范畴内。
没料到在潜入後不久，居然因为那种常识受到打击。
而且。从刚才开始就因为很微妙的感觉而感到疼痛也是没办法的事。是联想到人就在这种非现实的空间内吧，不过，往来的人们──特别是在看见正在进行训练的人们後，就会有一种很微妙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像是很清楚一样向是不知道一样，难以形容的奇怪感觉。
或多或少，在逃避现实的同时往深处前进时，就能看见楼梯井上方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部分。将最深处的墙壁削下来形成回廊的同时，就像是在岩壁的深处内建造出房间一样的模样。
两侧，沿着柱子有着被打造出来的螺旋状的阶梯，另外在正面的墙上还有电梯。是有着铁栅栏和挂有钢缆的铁笼这种老旧的样式。
阶梯和电梯都是穿过天花板向上延伸。恐怕是通往地面上的吧。
对这个空间的非常识感到很困惑，好像会让人的意识无法专注在阿齐兹少年的身上。
感到失态，浩介急忙为了要进行谍报就往三楼而去。
但是，在那之前，就因一名奇怪的人物的责难视线而停下脚步了。
（⋯⋯？　在做什麽？）
那个人，还很年轻是个十多歳後半的青年，很不快地在仰望进到房间内的阿齐兹少年。感到在意的与其说是他的举动不如说是表情吧。
虽然面无表情到感到很可怕，但他的眼睛里并没有恶意或敌意就只是有着很不稳定的阴影在瞥视着的感觉。
青年，突然间就看起手表来了。然後，就在微微地浮现出会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容後，就慢步而出，不知道为什麽在他进入到其中一道横向通道之後，就靠坐在墙边压低身体了。
彷佛，没错，那彷佛就是，
「⋯⋯对抗冲击的姿势？」
自己这麽嘀咕起来，浩介不寒而栗了。
刹那，惊人的爆炸声。以及狂扫而过的冲击。
「呜啊啊啊啊！？」
发出悲鸣来的人是浩介自己呢，还是其他的谁呢。
感觉被搅拌，一瞬间，便陷入不省人事。在有自觉自己的身体被吹飞出去後不久，身体就有好几次被什麽东西给打中，最後，背部就猛力地撞在墙壁上才终於使浩介停下来。
「噗哈！？っ，发生，什麽事情了！？」
肺里的空气因为冲击而强制排出虽然打乱呼吸，但在喝斥麻痹掉的身体後就立刻摆出战斗态势来。以单膝跪地压低身体的同时探索起四周的状况。
「っ，爆裂物吗？事故⋯⋯是不可能的吧」
地下的秘密空间，和转眼间之前是全然不同样的样貌。到处都是柱子和掉落下来的天花板，墙壁的瓦砾散落在四处，同样的『人这种东西』也到处散落着。
直到三楼的墙壁整个都掀飞相当多的部分都崩塌下来，一座楼梯都倒塌了。电梯也是钢缆整个都断掉。从那座电梯的正上方，打穿了天花板直达地面上的大洞隐约有光线正照射进来。
事故所产生的爆炸相当残酷。话说回来，支撑整个地下空间的柱子几乎没有受到巨大的损伤，就对有人在进行作业的地方做重点性的破壊来看，这很明显是人为的爆炸。
浩介自己，有着被锻链出来的坚韧肉体和平时就穿在衣服里面的战斗服──由金属纤维所织成的防刃、防弹、耐寒、耐热、耐冲击等具有各种防护能力的神器之衣──如果没有它的话，说不定就会身负重伤了。
实际上，很难能够穿透那股防御能力而伤到内脏。
浩介「大过大意了，我这个笨蛋」在内心里骂自己的同时，便将小型试管形的容器取来後就喝掉里面的恢复药了。
同时，包含着动摇且很凛然的女性的声音就响彻开来了。
「っ、状况，报告状况！各位！都平安无事吗！？」
仔细一看，从刚才应该是阿齐兹少年所进入到的房间内出现一名女性，人就靠在回廊的栏杆上探出身子来在呐喊着。
乍一看是一名很漂亮的女性。年纪大约二十歳左右。有着一头波浪般如金丝一样的长发，和下垂感觉很温柔的眼睛，宽松的修道服的上半身也有着很显眼的双丘和紧致的腰身，以及修长的双脚。
房间内也发生爆炸了吧，服装和头发都很凌乱，头上虽然还流着血，但那种程度可以说都无损她的魅力一样在闪耀着。
平时会给人有一种稳重又大方系的大姊姊的印象吧，但是随着现在的混乱状况，映入视界内的死伤者而使表情变得很险峻。
「唔，噗──危险。克劳蒂亚大人」
「阿齐兹！还有温和安娜也是！不要乱动！你们可都受了重伤了吧！」
从女性──克劳蒂亚的身後摇摇晃晃露出身影的阿齐兹少年，正是一副满身疮痍的模样。站在他的两侧，分别是一名金发的青年和十几歳的女孩同样都满身是血露出痛苦的表情。
不知为何，即便待在同个房间受的伤却都不同。就以被冠以大人之称的女性来看，或许被阿齐兹少年他们庇护着的关系。
就在克劳蒂亚将手往阿齐兹伸过去的那个时候，从横向通道那里响起声音来了。
「克劳蒂亚大人！不好了！封印，『镜之门』的封印解开了」
「！？奥马尔，那是怎麽──」
克劳蒂亚的表情就连旁观者都能明白整张脸都发青了。看来，随着这场爆炸好像发生了很糟糕的事。
并且，像是被强塞过来一样事态动了起来。
「唔啊！？」
「怎麽回事，你们是！？」
悲鸣和怒吼回荡开来了。往突然发出声音来的方向看去，阶梯和电梯的窟窿处有许多人正降落下来，开始在袭击勉强才从爆炸中幸免於难的人们了。
令人惊讶的是，入侵者们，全都是直到刚才为止都在观光的打扮。外观上是观光客，但是，却是毫不犹豫地就展开杀伤人的行动⋯⋯
事态，不断在恶化。混乱在加深，同时絶望也在蔓延开来。
浩介也同样，在面对接连不断所发生的意料之外的异常事态下，并无法决定出接下来的行动。
因为梵谛冈有在收集归还者的情报的可能性，是为了调查其目的和所得到的情报的程度才前来的，但现下的梵蒂冈却正遭到袭击。
应该要去帮助的对象也好，或是应该要去救助理由也好，说起来根本就想不出有应该介入进来的理由。
（要趁着这样的混乱，去寻找关於我们的情报吗？但是⋯⋯）
浩介的直觉，在诉说要看清这次的事态。放着不管，或许会演变成无可挽回事态这种危机感正隐隐作痛着。
「克劳蒂亚大人！现在必须要封印！如果没有『圣十字之钥』的话，这样下去就会っ」
「っ，但是⋯⋯」
不知何时，克劳蒂亚的手上就握着一具二米长的巨大金属制的十字架，在环视着被袭击的同伴。
「这里就交给我！克劳蒂亚大人就拜托您去封印！只有『镜门』，絶对不能让它被打开！安娜就去长官的所在地！让他们知道事态！阿齐兹、奥马尔！克劳蒂亚大人就拜托你们罗！」
这麽一说完，被叫做温的男人就马上用鬼的形象一口气就从三楼跳下去，很出色地进行受身後就前去救援遭到袭击者攻击的同伴。
「克劳蒂亚大人！我一定会将长官带来的！」
「安娜！」
被叫做安娜的少女也同样，没有显露出很在意被血染湿掉的脸和侧腹部的举止，就从怀里取出筒状的棒子──从形状来看恐怕是拐後，就将前端射出。定锚在阶梯的上方後，便用钟摆原理一口气就跳上阶梯了。
接着，就在揍飞下降而来的袭击者的同时便以惊人的速度往上跑起来。
「っ，阿齐兹」
「我没事。我们走吧，克劳蒂亚大人」
面对下定决心的阿齐兹的话语和眼神，使克劳蒂亚深深地点了点头後，就背起巨大的十字架跑起来了。
在一楼，有点焦燥一样在等待人就扯开嗓门在喊着封印要如何的男人──奥马尔，不过，像是等待不耐烦一样就先去开道了。
「唔，喂喂，那家伙是⋯⋯⋯妈的，到底是想怎样。唉，这种时候交给直觉是最好的吧」
就连在吐露出脏话的同时，浩介就让分身现身，为了要阻止袭击者去刺伤穿着修道服的人们而出手帮忙起来。
同时，本体的浩介，就去追消失在通道深处的克劳蒂亚她们了。
「唔，迷路了啊！」
通道很暗，几乎没有照明。而且就在前方几米远的地方，突然就遇上五条岔路了。
立刻，就以技能『追踪』去寻找新的足迹。气息是能明白，但就只能辨别出方向。进入到最近的通道，其实就必须要从其他的路绕过去不然就会回不来。就算很麻烦，但还是必须要去探寻足迹。
「右边数来第二条」
即使平常人不懂，但对浩介来说，灰尘微妙地被剥开来的方向、飞舞的方向，地板的颜色等等都能分辨出脚印。宛如，就像是警犬在追踪对方的足迹一样。
但是，之後也同样在前进十米就遭遇到好几次要不要前进的岔路，因为每次都要去采取判别足迹的行动，就会比毫不迷惘就在前方前进的三人要慢上许多。
「从气息来看⋯⋯这是最後的岔路了吧？」
气息相当接近。浩介的预测似乎命中了。
『──唔！？　──！！』
『──！──唔』
传来某种的怒吼声在回荡着，随即，就听见女性短促的悲鸣了。
没有去判别足迹，就知道是哪条路的浩介就打算往那边前进过去。
就在这个瞬间，
「唔！？怎麽回事！？」
『红雾』就从通道逼近过来了。彷佛，就像是高压瓦斯泄漏出来一样以猛烈的声势在流动过来，眨眼之间整条通道就全部染成了红色。
浩介，立刻就用苦无展开了结界。（注苦无是飞镖类型的暗器）
「红雾！？是毒瓦斯吗！？可恶，没完没了啊！」
将压抑不下来的脏话吐露出来，即便如此在看清事态之後还是往最後的通道跑去。然後，也许是一扇很坚固的金属门吧。横眼看着它被爆炸吹飞，就跳入进最深处的房间。
就这样，浩介目击到的是，
「这、这是⋯⋯什麽⋯⋯」
一面巨大的镜子。高三米，宽一米。被无数层层叠叠会令人感到很可怕的浮雕给包围住的镜子。
但是，真的能称作是镜子吗，浩介无法分辨。
因为，所谓的镜子是能够映照出对面的景象的反射板。映入进来的东西会是正面的形态。然而现在却都没有映入石壁和红雾，以及浩介。
尽管如此，那面镜子所映照着的是──不，在镜子的对面所看的，是红锈般龟裂开来的大地和吹着如同是血风般的另一个世界。而且，红雾就从那里很猛烈喷出来。
世界，正连接着。
这彷佛就是，
──南云的『传送门』不是吗
浩介虽然失去言语愣住了，但他的脚却传来冲击。忽然回过神来的浩介就往脚下看去，就发现阿齐兹少年就倒卧在那里。
「奥马尔，嘎噗，背叛っ──克劳蒂亚大人っ。那家伙，就在对面的世界っ」（注：所有的「っ」，都是呼吸时的气音这属於不能删除又无法对应中文的文字，这里是对应快死掉而不成句短促在呼吸兼说话的场面）
「唔、喂你，别说话！会死的！」
背部遭到巨大的匕首贯穿。就位置上来看是致命伤。尽管如此，阿齐兹少年却不在意自己的状态，用已经是朦胧失去光芒的眼睛专注地在看着浩介。
「拜托你了，那个人っ──克劳蒂亚大人っ」
阿齐兹少年明明已经都奄奄一息却还是用如老虎钳般的力量紧抓着浩介的脚，就使得浩介不由得屏息了。
阿齐兹少年，彷佛，就像是『已经只能恳求这是自己最後所能作的』一样，一直是不高兴的面无表情都垮了下来，流着眼泪越说越激动了。
「拜托，你。我的、姐姐っ，家人っ──就拜托你了」
「⋯⋯你」
阿齐兹少年整张脸都满是眼泪。靠近一看，是会令人感到惊讶的年轻。不，是很年幼。是长得高和以不高兴的表情来使自己看起来会老成一点，或者说还只是十三、四歳左右。和浩介的妹妹真美年纪相仿。
最後，他所恳求得对象是什麽人呢，可以说是明白的吧。恐怕，是针对他人的话语来看，知道并并非是熟识的同伴吧。
浩介，在看着他们所称为是『镜门』的镜子了。喷出来的红雾深处，在远处，就能看见有个人型异样的什麽，其腋下正抱着一个人影。
并且，还看见大地像是蠢蠢欲动起来，有无数不知道真实身分是什麽的东西在蜂涌过来。
镜子的附近，躺着一具阿齐兹所叫做『姐姐』──克劳蒂亚的女性所拿着的巨大十字架。
老实说，浩介认为。
这已经是自己所无法解决的事情。至少不是抱着一个人所能够应付的了的案件。
南云一家会出动吗，至少希望能来帮忙。光看眼前的异常现象，这次的案件无疑是会让浩介深陷危险的层级。
自我诊断後，就感受到微妙的倦怠感和精神疲劳，以及肺部周边所带来的微妙痛楚。是刚才，稍微接触到红雾的关系吧。
前往镜子对面的是介，不能保证有办法回来。
因此，那个选择等同於是自杀行为
应该要去应付的异常事态，就是展开能将整面镜子覆盖起的结界，贯彻防守战，去向阿一，至少要与月她们之中谁连络上尽快取得帮助是最好的。
更进一步来说，是不可能会为了去救见都没见过且不认识的女人，而踏入未知又相当危险的地方。在异世界，知道了现实这种东西。面对一窃在寻求帮助的声音，却是答应不了。
面对，那样的少年的心愿『无法回应』的理由，就在心里罗列起来，
「⋯⋯⋯⋯主啊⋯⋯无论如何，都请您帮帮忙⋯⋯无论如何⋯⋯」
「靠。那家伙可是我最讨厌的」
很微弱，用不是话语的声音在嘀咕着就使得浩介的表情，就浮现出打从一开始决定好答案一样的苦笑了。
因为是无法放任不管的异常事态。
也是有着那一点。
在想要去救姐姐这种弟弟的心愿下，就胜过自己的哥哥和妹妹了。
也有这一点。
但是，唉，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总觉得，我好像英雄。
面对『她们』所寄予全面信赖，想要去回应⋯⋯
无数，在异世界所经历过的现实之前，就被应该是『谁都拯救不了』明确能作出结论所打败，一点一点，在浩介的内心⋯⋯没错，如果要说的话就是要让『男子汉』探出头来。
不会立下死亡宣告吧？，深深地苦笑起来的浩介，一转眼，就让强烈的光芒寄宿在眼睛里面了。
在心中，『对不起，我作了一个很蠢的选择』，向同伴和家人，以及拉娜与艾蜜莉道歉的同时，就在阿齐兹少年的身旁单膝一跪。
然後，将刺着匕首拔出来後，就施以恢复药，并且强行就往阿齐兹少年的嘴里灌入另一瓶的恢复药了。
「不想死就喝掉，阿齐兹君。你要是死了就没意义了」
咳咳地在咳嗽的同时还是一饮而尽，混浊的意识稍微变得清晰起来的阿齐兹少年，就用呆然的模样看浩介了。
彷佛，就像是诉说去寻求拯救的自己得到神的回应，派遣来御使的表情。
浩介在站起来後，就戴上墨镜。同时就将苦无往镜子的四周扔出一刺，在插入地面後结界的准备就完成了。
接着，就在镜子的前面摆开架式後就回过头去，露出无畏的笑容说了。
「不好意思啊，我怎样都不善於应付神明。很不凑巧御使也演不出来，不过⋯⋯少年。你的心愿，就让我来实现吧」
说出那些话，浩介先生就稍微变成卿了。（注：卿是深渊卿的简称）
阿齐兹少年呆然地询问了。
「你是⋯⋯谁？」
拔出小太刀。对着镜子的另一头在蠢蠢欲动的存在摆开临战态势的同时，
「我吗？我是──」
如往常一样，浩介回答了。
──我是魔王的右臂
随即，浩介就往镜中世界突击了。
要去回应打从心底在为了家人、姐姐的想法的少年的心愿。


◎深渊卿编第二章　镜之国的深渊
血风狂啸，大地遍布裂痕，还有无数的瓦砾山和陨石坑。
满是整个天空的乌云。业火就在在云的夹缝间狭间奔窜，彷佛，就像是从大地缝隙中溢流出来的熔岩。雷声时常作响，世界染成一片如血和炎一样的红。
『镜子对面的世界』──被隐藏在梵蒂冈的地底真相不明的大镜子的对面，正是与以『地狱』称之相呼应的景象。
「唔！？　──分身！？」
吐露出惊愕之声，回应少年的求救之声的人，就是往地狱突击过去的浩介。
钻过镜子的瞬间，就与在格兰特家的分身断开连结，同时在自己的感觉在传达着所能站换出来的最大数量的分身。偶然间，分身就被解除掉了。
「果然，是不同的世界啊⋯⋯」
就算浩介的分身再怎麽优秀，都无法在跨越世界下继续维持下去。即使能独立行动，但其动力来源却是本体的魔力。在世界与世界的间隔下连结被切断到底就维持不了了。
更严酷的，就是在呈现出如同是沙风暴的景象一样的血风之中，有着无数的阴影在蠢动着。
「真是够了。麻烦死了⋯⋯」
不禁就零落出咒骂。
条件也好、环境也好，甚至就连状况也是，一切都处在最壊的状态。
血风似乎对人体有非常大的不良影响。从踏进来的瞬间开始，浩介所一直感觉到的就是──像是针刺般的肺部疼痛，烧灼般的在刺痛着的皮肤，体力和活力，以及精神力从这类为了生存而存在的能量正在被体体抽走的感觉。
这个世界，好像对生存者一点都不温柔。
并且，在血风的密度急遽增加起来的缘故下，看丢了异样的人型和要夺回来的目标了。
浩介的气息感知，在正常情况下大约是半径一百五十米左右。如果有记起一次来的话最大是可以持续捕捉到三百米，但在这个范围内是无法感知的。
相对的，能让人感受到数量多到夸张，数不胜数的『什麽』的气息。
不管怎样，只有方向一定程度是知道的。往那个方冲过去，必须要在能再次在感知范围内捕捉到她，将人抢回来、逃离才可以。
（时间限制⋯⋯应该是足够吧）
顶起墨镜。再次调整脸的下半部，覆盖到鼻子的位置处的面具。在内心里嘀咕着自己所订下的时间限制。
刹那，像是直接脑海里响彻开来一样，一阵会令人感到可怕的声音。
──人类！是人类！
──有人类！活生生的，人类！
──杀掉，杀掉
「会说话啊！？话说，注意到我了！？」
即使用大惊失色，都还不足以表现。而且，就算自己被注意到了，也完全高兴不起来。倒不如说，有一种会竖起鸡皮疙瘩，冰块从背脊滑过的感受。
只是，并没有可以让人有办法去感到难以形容且会不愉快地愣在那里的时间。因为混杂在四周的血风中数量惊人的『什麽』袭击过来了。
彷佛，就像是野生的猎豹以最快的速度在袭击猎物一样速度。并且，利用了四周的瓦砾和陨石所进行的眼花撩乱的动作，就有如穿越在无尽的树海里的猴子。
不寻常的速度和奇怪动作，第一次见到时就要应付是非常困难的吧。一般人肯定第一击就会被干掉了。
「可没有站着不动的时间了！」
咻的一声，一道剑闪就在血风中奔驰起来了。忽然间，浩介的身影就出现在几米之前的前方。单手抵着墨镜的同时维持着残心的身姿相当帅气。明明都还没有认真进入道深渊卿模式中。
结果当然⋯⋯
袭击过来的『什麽』──有着充血的红黑色的眼睛，稀疏的毛和牙齿，长到异常的手脚，又细又瘦，到处都有缺损的灰色身体。但是只有腹部异常的膨胀着。彷佛，就像恶鬼一样的怪物──头部，无一例外都被砍下来倒在地面上了。
然後，又自然地站起来了。
「不会吧！？」
浩介先生稍微变成了深渊卿。又不由自主地变回来。
确实整个头都被砍下来的山寨饿鬼们，其断面在噗噜噗噜冒出泡泡来後整个头就再生出来了。滚落的头部，宛如急速风化掉一样被化为血风消失了。
就连在这种情况下，山寨恶鬼都还不断在袭击过来。
「啧。明明没时间了，真是麻～烦啊！」
拔出第二把小太刀。
被伸出去的手臂转换方向，以错身而过来来斩首。
踩向像是爬行般接近过来的东西，将扑过来的东西当成踏板往更高处跳去。射出装有感应石的苦无，一共穿刺五只的东西。
另外在空中将扑过来的山寨恶鬼们，、以回旋斩击扫飞，在着地的同时脚下的敌人踩碎。
然後，那一切的敌人就像一点事都没有一样站起来再生了。
「不死身啊！？没完没了啊！」
全方位。从血风中扑过来的山寨饿鬼如大雨一样暂时使整个天空都看不见了。
是要用压倒性的物量来掩没对手吗。被山寨饿鬼的芎顶覆盖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没办法了，──『黑涡』！」
重力魔法『黑涡』──可以任意方向展开重力场的魔法。
浩介便任其从上空自由落下，然後就强行将往要覆盖整个头上落下来山寨恶鬼群吹飞开来突破过去了。
然後，就对眼下，以渴求样子将手往浩介身过山寨恶鬼所形成小山的景象感到毛骨悚然而竖起鸡皮疙瘩来的同时，便往水平方向展开重力场。开始往前进的方向自由落下了。
「唔，果然很困难啊。月小姐真是怪物」
在垂直自由落体的状态下，为了要急速地往正侧面转换自由落体而造成身体负担时，随着持续使用重力魔法而带来的庞大魔力消耗就使浩介发出苦闷的声音。
事实上，浩介在实战中所能使用重力魔法极为有限。贴附在天花板上的重力方向转换，赋予重力场，以自己为中心的重力增减──这种程度。
并没有办法要像月那样，即刻压死敌人，或是在将一切攻击吞噬後创造出压缩起来的重力球进行回击，或是与属性魔法复合起来等等，更不可能连射。
重力魔法的初歩『黑涡』，月根本就不需要咏唱就能如呼吸般发动起来，自由地疑似飞行看似很简单，但那也是要从速度调整到方向调整，最後还要持续去中和原本的重力，要能同时控制复数的重力魔法这种超高等的技术才有可能做得到。
阿一和希雅，同样也是没有使用重力魔法的魔法才能。
虽说多少有才能，但原本就是前卫，而且，不能直接去操作魔力，更进一步来说对不具有超常魔力的浩介来说，重力魔法这种神代魔法是王牌的同时，更还是超高难度难以随意使用的高等魔法。
另外，浩介可以疑似飞行的时间仅只有三十秒左右。如果是在限界突破的状态下，或是深渊卿模式的最大深度状态则又另当别论了。
要再一次说，奈落的怪物新娘，不愧是怪物！而，在吐露出絶对不能当面对本人说的抱怨同时，拚命地持续在发动重力魔法的浩介，只是，面对有如热水一样在消耗魔力的代价下，终於捕捉到期望的气息了。
可以疑似飞行的时间剩下十几秒，只不过是自由落下的速度。对於要缩短数百米的距离是足够的。
企图要趁这时候喝下恢复药，来使身体的损伤害魔力得到恢复时，浩介屏住呼吸挪开蒙面了。然後，就在想要从宝物库内取出恢复药来喝⋯⋯
就在这时後，
──咿 啊 啊 啊 兹
传来刺耳的惨叫声。
「唔！？」
立刻解除『黑涡』从原本要落下的位置偏移开轨道後，刹那，就有个像是掠过一样的奇奇怪怪的生物就穿过去了。
是一只具有通透薄膜翅膀的山寨饿鬼。除了翅膀以外，也有着尖锐牙齿，和大脑像是裸露出来一样极为扭曲的头部作为特徵，就这样将丑恶二个字给酝酿出来。
「这次又是什麽啊！？」
在掠过时的冲击下面对弄掉了恢复药，以及在没有蒙面的情况吸入了血风这些事，就使得浩介的声音掺入了焦躁而扯开嗓门。
将蒙面带回去的同时，面对再次从别的方向飞过来的『那个』，使用技能『木叶舞』──能将空中的尘土或灰尘当瞬间的立足点来跳跃，是技能『影舞』的派生──进行跳跃来错身。
但是，连这个也都还是，很单纯是数量上的问题。
伴随着会扰乱精神的惨叫声从四面八方飞跃过来的有翼的山寨饿鬼，大抵是用无视航空力学的轨道不断急速在逼近，终於有一只就快要成功冲撞到了。
「好危险啊！？」
──还真有本事，人类！（住：这些饿鬼在原文中是使用片假名、不成句的句子在说话，阅读时请当成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在学说话的样子来读就好）
匡当的一声，面对眼前闭上的双颚使浩介流出了冷汗。当然，虽然没有蠢到去承受直击，有用交叉起来的小太刀好好地进行防御，但在空中怎麽说都知道形势很差。
突进的体势被向前推着，就这麽往血风的风暴中向前冲。身後，有着像是打算要采取夹击的生力军！
浩介的眼睛，一下子就眯起来了。
「──差不多，该适可而止了吧？　──『业火红旋风』」（注：业火红旋风的上面有小字翻腾的深渊暗焰）
──深渊流火遁・风遁混合阵　业火红旋风
翻腾起来火炎将四周卷进来的同时还往天空和地面延伸出去。以术者为中心火炎的龙卷在翻腾，是全方位攻性防御魔法。
朝小太刀露出獠牙来的山寨饿鬼也好，从身後企图要夹击的人也好，甚至从上下两边在窥伺空隙的人也都一样，统统都被魔法的火焰卷入了。
然後，随着啪地破风声一起火焰龙卷消失後，打算去抵住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墨镜的人⋯⋯
他就是，浩介⋯⋯
不，面对不顺遂的事开始在焦躁，深渊卿──终於卸下心房了！
「嚯。看来，在我的深渊技能面前再生也靠不住啊？」
用空力靴的力量停留在空中，在墨镜的深处眯起眼来摆出JOJO式身姿来的深渊卿。
就如那席话所说的那样，遭到『业火红旋风』吞噬的有翼山寨饿鬼们，身体没有要再生的样子化为尘埃後就随风飘散了。
对火焰很弱吗？或是因为是用魔法进行攻击呢？如果是後者，裹上魔力後物理攻击也会有效的吧。
话虽如此，却是缺乏验证的时间。
当有翼的山寨饿鬼被四周的球体以能够包覆住的密度包围住时，卿便将口元冷冷地湾起来後就将小太刀架成十字了。
一点意义都没有！
「要是能阻止我这位深渊贵族的话，就来试试看没关系！地狱的亡者们啊！」
是什麽时候变成贵族的都不知道！但是，平时就有自称是卿，细节就无所谓了吧！
卿，在空中迅速地将膝盖弯起後，下个瞬间，就如炮弹般飞窜而出了。同时，再度发动了重力魔法『黑涡』
像是横滚一样扭动起身体将正面而来的有翼的山寨饿鬼斯裂开来。
配合被挥舞出去的轨迹，二把小太刀就在空中刻下了闪耀着红色光芒的十字残像。
原本，是漆黑的小太刀，现在，却寄宿着赫灼的光辉。
──小太刀　赫灼的雷炎灭天刀
在裹上压缩着炎属性上级魔法的情况下做为『伪光◯化』的神器。（注：ライトセイ◯ー，是ライトセイバー。星际大战的光剑）
是魔法＋能将一切都切溶的超高热之刃。虽然还不知道是否有没有效，但正如所料，被撕裂开来的有翼山寨饿鬼没有再生便风化消失了。
针对那样的卿，还是以物量袭击过来的他们，卿「哼」一声嗤之以鼻了。
有翼的山寨饿鬼从左右两边夹击而来。
「在看哪里？」
「留守在头上吧？」
二道黑色的人影。从正上方落下来的同时，二只有翼的山寨饿鬼的头在被拧成薄片的同时坠落而下。
从正面伸长手臂的生力军。
「是站在谁的前面？」
从正下方被往上顶，吹飞出去的同时遭到消灭。第三道黑色的人影，突然就一个翻身就一马当先起来。
三道人影──三名分身，就位在左右及正面将本体的卿以三角阵形围起来了。
面对以物量蜂拥而来，三名分身就以相互对打的觉悟进行特攻，展开从出现快要遭到消灭的徵兆开始就产生出新分身来进行一击必倒的攻击。
对上有翼的山寨饿鬼，那股怒涛的进击一点阻止下来的办法都没有，卿终於突破包围网了。
「唔，打穿了啊！」
同时，那似乎也冲破了血风的风暴。
波啪一声跃过血风的风暴来到另一侧的卿，然而，就是罕见地失去言语而愣住了。
「这是⋯⋯什麽」
乌云，和龟裂开的天空。密度虽然不检，但依然吹着的血风，以及荒芜的大地，却还是维持着那样的面貌。
但是，有个会令人大吃一惊的东西。
「都市，是吗？就在这里」
没错，映入卿的眼帘的，就是一座荒废的都市与街道。
有着无数栋半毁会让人联想到摩天大楼的建筑物。隆起，或是被刨开来的道路。也有化成瓦砾山的一角，会让人想到奈落的大洞穴。
在广阔又荒芜的都市就在对面，有着正在喷出熔岩鲜红闪耀着的群山，也能看见像是由熔岩所形成的巨大湖泊。正是，与『地狱之锅』这名称相符的景象。
所谓的终结的世界，肯定是这样的形容不会错的。
卿，没有解释就是这麽认为。
──咿 咿 咿 咿 咿
──人类类类类类类类
击坠，从背後的血风风暴中飞过来的有翼山寨饿鬼的同时，卿就干嘛在发呆啊地叱咤起自己。
集中起来，正确地找出捕捉到的气息的所在位置。
然後，
「──找到了」
卿变化成一道影子在空中奔驰起来了。
听见声音。
很可怕，会扰乱内心的声音。
已经听过几千、几万遍了，那宿敌的声音。
奈落的热，胶状般的影子抚过肌肤。
啊啊，又是平时的梦⋯⋯
克劳蒂亚是这麽认为的，但又是为什麽呢。
明明应该是梦，感觉却比平时要更真实。
盘踞在那脑海里的恶魔，就是这样给人栩栩如生的痛苦吧。
──时候，到了
是为什麽呢。
和平时的话语不同。『那个人』，先是在嘲笑，接着就说了。『时候到来』。就这样，持续着。『有罪、之身、到夹缝之界来』
啊啊，是啊。而，就在朦胧的意识中，克劳蒂亚理解了。
时候，到了。夺走双亲的『那个人』，会放过自己的理由。要将它付诸实行的，那个时候。
更加会令人害怕的，那个时候！
「呜，啊？」
轰隆地，像是耳鸣一样的风声在拍打着耳朵。抚过肌肤会感到不快伴随着苦痛的风，以及胸口的隐隐作痛都逐渐在让意识苏醒过来。
克劳蒂亚，发出了呻吟声微微地将眼睛睁开了。虽然，意识还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但不舒服感和痛苦，以及手脚被给予的浮游感所带来的强烈违和感让意识急速在往上浮起。
「──唔」
意识虽然变得清晰起来，但却注意到身体整个纠缠在一起。太过令人厌恶，灵魂在昭示拒絶的反应，吐出来的气息也是那种感觉。气息。
『时候，到了』
大概，不认为会是这个世上会有的东西所发出来会令人感到害怕的嘲笑声就传来到耳边了。
不是梦。不是梦里所听见的声音。确实，现在，就传达到自己的耳里！
「──！？」
克劳蒂亚，发出了不成声的悲鸣。朦胧的脑海，急切地在鸣响红色警报。来自灵魂所发出的迅速地就让意识恢复过来了。
『和虚伪的王一起消失，解开可恨的封印。虚无的吾身，会得到肉体──等你很久了，克劳蒂亚。吾之母体』
像是用抓子抓过金属一样的嘲笑声，再次响彻开来了。只是这样，就发出了一种就像是很轻易能让人发狂一样，十分亵渎的嘲弄声。
在视线往上抬起来的克劳蒂亚的视界里，作为噩梦的现实就飞入进来了。
是『影』。被浓缩起来，具有人类形影的『影』。像血管一样，无数的炎在奔窜着，还从『影』的龟裂中喷出来。眼睛也好、嘴巴也好、鼻子也好，都是被业火行塑出来的存在。从他的身体延伸至左手，克莱地亚就这麽被抱着！
「你是──嘎噗，咳哼！？」
睁大着眼睛，克劳蒂亚虽然想要说什麽，但随着胸口的隐隐作痛而咳嗽起来了。
同时，那隐隐作痛的记忆便倒流回来了。
「っ，阿齐兹！奥马尔！？」
在被抱着的状态下环视起四周。只看的到血风的风暴和荒废的城市。并没有，要找的人。
但是，做出回答的人也很意外，就是宿敌了。
『嘎嘎嘎。那个人类，已经，变成吾身的食粮了。给予他能派得上用场的奖赏』
「啊，啊啊，怎麽会⋯⋯」
『那个人类』──肯定指的就是奥马尔，克劳蒂亚察觉到了。
奥马尔・加雷德。是克劳蒂亚的同伴，也是部下的男人。而且──还是引发这次的事态的『背叛者』
克劳蒂亚想起。在奥马尔的报告下才会和阿齐兹一起急忙往异界──前与『地狱』相连的『镜门之间』赶过来时的事情。
『镜门』的封印就快要解开，『地狱之门』会就这麽打开来吧显露出焦躁做报告了。
但是，一到达现场映入克劳蒂亚的眼帘的，就是完全都没有被解开封印的『镜门』
是怎麽一回事，这句虽然是对奥马尔投以质问但克劳蒂亚的耳里听到的，却是由阿齐兹用苦闷之声所发出来的提问。
是什麽事而回头一看时，二人的身影彷佛就像是拥抱着一样紧贴在一起。彷佛，就和克劳蒂亚一样，为了询问而转头去的瞬间，奥马尔就往阿齐兹抱过去了。
然後，自己的重视的乾弟弟就这麽弯下膝盖瘫倒下来。
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自从收留与自己年幼时的遭遇很相似的他开始，阿齐兹就等同於是亲弟弟的家人了。那麽最疼爱的弟弟，就倒在血泊里。
为什麽？为什麽，阿齐兹会倒下来？为什麽，腹部会刺着一把匕首？为什麽，会流出血来？
在眼前发生的景象无法马上理解过来的克劳蒂亚，就像是在尖叫一样对着阿齐兹呼喊着。面对那样的她，奥马尔迅速地就接近过去。
克劳蒂亚记得的，就是对着胸口随之而来的冲击，以及自己所拿着的『圣天光架』被拿起来，扔掉的情况。
然後，克劳蒂亚就突然摸向胸口。被迫放弃掉『圣天光架』後，就去确认会不会有个万一的缘故⋯⋯
就如预料到的结果，一下子就感到胆怯了。
『你在找的东西，是这个吗？』
「！还给我！」
即便知道徒劳又没有意义还很滑稽，克劳蒂亚还是忍不住这麽呐喊起来了。
从『影』的肩上伸出像是触手的东西，就挂着一具带有链子很古老且是红褐色的十字架。那正是，让克劳蒂亚脸色发青的原因。絶对不能交给敌人，只允许克劳蒂亚持有的秘宝。
在『影』嘲笑克劳蒂亚的动摇之前，克劳蒂亚就很快地闭上眼睛了。
没有要放弃。
相反。
为了战斗。
虽然没有武器和同伴，但那一天，自从心里被刻入所谓恶梦这种人类心里最原始的景象开始，就准备好了决心、觉悟了！
「──主啊，请您听听您的孩子的祈求吧。请将悲伤、叹息声记在心里。请给予您的虔诚信徒加护──」
在克劳蒂亚所属的组织中，仅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体现出来的力量。藉由圣句来行使奇迹。
淡淡的翡翠色光忙将克劳蒂亚包覆起来，烧灼起束缚着她的『影』的手臂！
但是，
『嘎嘎嘎。比起，阿齐兹。还美味啊』
不变的嘲笑，和混入了黑的业火裹上克劳蒂亚了。然後，更上一层的强烈压迫，袭击起克劳蒂亚。肋骨发出讨厌的声音。剧痛冲出脑门。
「唔！？　──主啊，断絶为恶者的恶，让正直者坚毅起来吧。守护我的是神之盾。神会拯救心灵正直之人」
然而，克劳蒂亚没有停止祈祷。苦痛的程度没有停下来。
包覆住克劳蒂亚像是萤光般很温柔的磷光光芒越来越强烈，让『影』的手臂冒出白烟来。
在那样的她的前面忽然有个影子般的物体⋯⋯
『克蕾亚？为什麽要让母亲痛苦呢？』
「唔！？」
引发奇蹟的祈祷，停下来了。虽然马上就又再次展开，但是
『好残忍啊，克蕾亚。你，又打算让爸爸痛苦吗？』
「住、住手！」
很怀念的声音，但蕴含着怨怼的声音，这次才使祈祷停下来了。
在克劳蒂亚的眼前的人，就是很令人怀念──母亲和父亲的身影。只有头的二个人。
那一天的景象闪过脑海。当要去甩开它时，克劳蒂亚虽然打算要更加去提升奇蹟之力，但如同比例般二人也显露出痛苦。
「呜，啊──」
影响到那一天的决心了。
我知道。这是幻影。这个异界和『影』所展现出来的恶梦。
我都知道。
但是，
『住手啊，克蕾亚』
『求求你，不要，再让我们痛苦了』
自己的心，多麽软弱啊。克劳蒂亚抱持起类似絶望的情感同时，祈祷的话语就完全停下来了。
然後，业火就燃起。彷佛就像在说给予惩罚，在烧灼克劳蒂亚的皮肤。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っ！？」
『能孕育出吾身的最棒的肉体。壊掉就糟了』
但是，似乎是在说只要不弄壊，没有不要去弄痛你。染上嗜虐和嘲笑的不快之声似乎在烘烤一样。
如刻印般，克劳蒂亚的身上就被刻下像是鞭痕似的烧伤痕迹。剧痛卡在喉咙，岂止祈祷的言语，就连反抗的意志都遭到搅乱。
克劳蒂亚的眼哩，滴落下小小的水珠了。
马上就被血风带走消失掉的它，不是痛苦所产生的东西，而是感到悔恨之物。
累积了超过十年以上的钻研，就是为了这一天。
压抑着会给予带来『影』力量的憎恶和愤怒这类的负面情感，为了更加用清廉的心去战斗。为了要消除侵蚀人心底深处的如恶梦般的景象。
但是，什麽都做不到。
因为被相信的事物背叛了。因为目击到弟弟遭受到致命伤。因为手上没有武器。
那些事是无法辩解的。
自己，应该要想更多才对。相信不断累积起来的钻研和经验，每天的祈祷、信仰心，已经给予自己能够战胜『影』的力量。
然而，结果却是这样。
「⋯⋯主啊，无论如何请您伸出救援之手。您的力量」
『嘎嘎嘎』
虽然像是依靠一样在向神寻求拯救，但给予回应的就只有令人厌恶的嘲笑声。
救赎的光没有照射下来──
（主啊，为什麽，不回应呢⋯⋯）
听不见神的声音──
那麽，至少，
（⋯⋯无论如何，求求您）
希望，能给予今後将要成为人类的大醉人的自己惩罚。希望给予抵抗不了的罪刑，一个惩罚。
然後，可以向战斗到最後一刻等同於是家人一样的同伴们，一些救赎──
『⋯⋯？　⋯⋯人类？』
那声呼喊，不是冲着克劳蒂亚而来的。
『影』忽然站定下来。克劳蒂亚的痛苦般的呼吸在奄奄一息的同时，想办法在将脸抬起来。然後，隐约地在理解着。高喊并不是在对自己而来的。
『影』，很讶异地在环顾四周了。
紧接着，就响起无数的风切声！
『！？』
『影』用单手一扫。像是在追逐那个轨迹一样，翻飞业火之鞭，将飞过来的无数的什麽给击落下来。
其中之一，就往被抱着的克劳蒂亚的视线前方扎下去了。
是一把克劳蒂亚，没有见过的形状的短剑。菱形向外拉长，没有剑锷却有把手，前端还有个圆圈的很不可思议的形状。明明像是会吸收光线一样的嘿，但不知为何却微微地在闪耀着。
「这是⋯⋯」
大大地，睁大着眼睛く。即使没见过也明白。那是包含着泛用性的同时也是适合投掷的短剑，更絶对不是这个异界所会使用的东西。
没错，这是『人类所使用的武器』！
「是打算去哪里啊？」
听见人的声音。很年轻，是男人的声音。能听见它，是从前方的血风对面传来的。
「虽然不知道经过，但无法让人佩服。随身护卫这种作法，要再多学着点啊」
『影』，立刻眯起眼睛了。
克劳蒂亚也同样，呆然地将视线往声音的方向看去。
就这样，他现身了。
「不过，对有如是随意描绘一样的你，或许，会是有点苛刻的忠告⋯⋯总之，接受了坚强的弟弟君的拜托。把那位女性，还给我吧」
从血风中，像是渗透出来一样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
墨镜，和覆盖住半张脸的蒙面几乎分辨不清楚长向。单手握着小太刀悠然地走着的身姿，如同是忘了这里就是有如地狱般的异界。
以为是同伴来帮忙了，但克劳蒂亚的记忆里却没有他的长相。比自己还要年轻，看起来就像个东洋系的青年⋯⋯
那样的他──为什麽，做出一个俐落地转身了。抵着墨镜。双手交叉，摆出了一个JOJO立！到底，是为什麽呢！
克劳蒂亚的脑内都被疑问所掩没了！
『影』，二话不说就挥动业火之鞭。一瞬间就突破音速了吧。留下了啪地这种划破空气的声音，刹那间就抵达了目标。
如果是正常情况，连眨眼都不可能青年就会被业火之鞭打中而烧死，或是身体被分成二半而丧命吧。
当然，青年──就在被疼痛所伤而变得浑身是伤的克劳蒂亚，及在接近中听见『影』的嘲笑声下意外地感到火大了──卿，便用赤热化的小太刀轻松地弹开鞭子了。
『影』的眼睛大大地睁开来。这点，克劳蒂亚也一样。
卿，当着那样的异界怪物，和必需要去帮助的女性面前，露出无畏的笑容──宣言了。
「藉此，实行不讲理。先前对深渊所做的事，你就尽可能在叹息中腐朽吧」
克劳蒂亚在想。
啊啊，主啊，感谢您。
给予，拯救一事。
但是，主啊。
有件事，请您告我。
──您的御使，为什麽，又要作出转身呢？（注：这里的转身相当於是摆POSE）


◎深渊卿编第二章　拿手绝活就是逃走
『人类。真是自大』
自己是上位者不容质疑，傲然的『影』发出声音了。
同时，单手一挥，被分枝开来的业火之鞭便增加到十几条，从四面八方朝着卿逼近过去了。就动态视力上来说全都是常人所不可能回避掉的速度。
咻啪地，就响起极小一声毫不留情要将卿的身体撕裂开来的声音了。
克劳蒂亚不禁就扯开嗓门。只是悲鸣呢，又或是叹息呢。但是，不管怎样那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随着很没有干劲的呼嗡一声，应该被切碎溶断掉的卿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把黑色的短剑──苦无就出现空中。
那麽，卿在哪呢？
『愚蠢』
「没那回事吧？」
一瞬间，卿就现身在『影』的背後。藉着替身之术，靠着第一击就与一把苦无交换位置了。
只不过，『影』似乎瞬间就确定出卿的所在位置，刹那之间就做出攻击了。伸长锐利的尾巴，头也不回地就往背後贯穿过去。
腹部遭到贯穿卿，然而，却是弯起嘴角笑了。
下个瞬间，苦无就再次从那名卿背後以贯穿的态势飞过来。
到底并没有料到袭击者自己会被进行贯穿攻击，在没有被给予时间可以去击落苦无下『影』就被刺穿了。
『唔！？怎麽可能！？』
『影』显露出动摇。那似乎是随着遭受到攻击这件事，而意外地身受了巨大的伤害的原因。
以深深刺着的苦无为中心，『影』的一部分烟消云散开来。苦无，理所当然是处在火烫的状态下。
就在遭到尾巴击中的分身在因伤害而消失的同时，『影』就对着背後展开扫除一切的攻击了。
究竟，能显现出几条呢。业火之鞭远远就超过一百条，将瓦砾状的道路连根刨飞开来，粉碎起四周的建筑物。下方支柱被破壊掉的建筑物整个倒塌下来。轰鸣声在震动着世界，粉尘飞舞起来。
然後，就听见不知从何处所传来的声音。
──深渊流土遁术　奈落之回廊（注：奈落之回廊，上面的小字是来たれ我が深渊の世界へ，前来到吾之深渊的世界）
随即，
「咿呀！？」
响起了一声与地狱的战场很不搭的可爱悲鸣。
『你这家伙』
『影』往抱着克劳蒂亚的左手看过去时就发出怒鸣，但为时已晚。
从地面下滑溜地现身出来的卿，就像从下面搂住一样抱着克劳蒂亚。然後，哼地嘲笑的同时就发动深渊流空遁术『万影之阳炎』。（注：万影之阳炎。上面的小字是深渊は常に偏在す，深渊总是不均匀）
接着，就和克劳蒂亚一起与位在稍远之处的空间强制交换座标位置。当然，被卷入空间转移的『影』整只手的一半就被切断，紧接着就连立刻往卿施放过去的攻击也砍落在虚空中。
卿，拨掉『影』那只抓着的手，就以公主抱抱起克劳蒂亚了。
『那是吾的母体。人类！』
「你，『如同影子一样』对吧？」
轰鸣。
在注意到克劳蒂亚被抢走而看过来的瞬间，以自由落下的速度水平降落下来的卿就朝『影』的侧面一个踢击直击过去了。
──深渊流体术脚击之型　重坠焔击脚（注：小字是深き闇に堕ちるがいい，坠落到深深的黑暗之中就行了）
藉由重力魔法『黑涡』加上水平方向自由落下，在直击的瞬间，抬升起数倍的体重を提高破壊力的同时，更加靠着脚上的付与魔法裹上炎属性魔法的技能。
是刚才，才想到的技能！当然就连命名也是！
「呼嗯。虽然是第一次使用的技能用起来却很不错。只是⋯⋯技能名还要再检讨一下吧」
『影』整个就撞进正侧面已经倒塌掉的建筑物去了。
啪答一声就在在一瞬之前『影』的所在位置上降落下来的卿，就嘀咕出那些话来了。看来好像对命名不是很满意的样子。另外，好像有必须与郝里亚的族人开会才行。
巴尔德菲尔德的鼻祖！轮到你出场了！
「啊、啊啦？咦？二、二个人？　是不同人？　但、但是同样⋯⋯不如说，是刚才的力量」
克劳蒂亚大人处於大混乱中！。翡翠色的眼睛正在旋转着。
会这样也是正常的吧。就算蒙面起来了，但从打扮到氛围都一模一样。
而且对於宿敌，比任何人都还要清楚『影』的强大的她来说，能从那位『影』的手上轻松地抢回自己，最终，还将应该一切的物理攻击都无效化的『影』一脚踢飞出去。而且，还是用能贯破建筑物的力道。
结果，在混乱的同时所得到的结论就是，
「啊啊，果然，您就是御史大人──」
「你好，我是魔王的右臂」
「诶！？」
陷入在神的御使，却自称是邪恶爪牙的异常事态中。克劳蒂亚大人的眼睛再次咕噜咕噜地旋转起来。
而，就在这时候，『影』就从穿透过去的建筑物的对面，如理智产生动摇一样轰响起咆哮了。同时，无数的闪光就在建筑物上奔窜起来。宛如是被无数的雷射抚过而切断开来的景象。
兹兹兹地，建筑物就开始很有自觉地偏移开来。
「虽然你处在混乱中但没有时间了。说明以後再说。现在就闭上嘴，被我救下来就行了！」
「诶？啊，好、好的！」
重新抱起坦率地高速在点了点头的克劳蒂亚的卿，就开始一口作气返回来时路了。
「拖住他！」
「『了解！』」
一名分身就跃到卿的前方打头阵，而发出砰的声音现身出来剩下的二名分身，就朝倒塌下来的建筑物的对面能看见到的『影子和业火之块』冲过去。
克劳蒂亚「分、分身！？　是东洋的神秘！？」并且整个眼睛就睁得大大的。是意外地对次文化很熟悉呢。亦或是，就立场上对关於神秘方面很了解呢。
希望就不要再出现第二名废妮莎了吧。卿的心中强烈地希望她是後者。
而，这时候，当看见在让压力与厌恶感大增起来的『影』，就使得克劳蒂亚以忽然回过神来的模样大声说话了。
「请等一下！那个，『圣十字之钥』！如果不取回来的话！」
看来，似乎是相当重要的东西。
然而，要取回来是不可能的。其证据就是，克劳蒂亚激烈地咳嗽不止，同时还少量地吐血了。
原因就一点。就是这个异界的血风。它的有害物质正在侵蚀克劳蒂亚。是什麽原因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被那个『影』拘束起来的期间似乎就不会受到影响，自从抢回来後不久便确实地在累积起伤害。
有必要尽快，很清楚必须要从这个异界逃离出去。
而且，那不只是克劳蒂亚。倒不如说，与在某种保护之下的克劳蒂亚不同，卿已经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下，处在血风的影响下了。
克劳蒂亚，就连被抱着的同时都还像是在恳求一样在仰望着卿的脸，接着就注意到那件事了。虽然呈现黑色难以分辨，但蒙面的嘴角已经在变色。而且，现在，从墨镜的间隙中还流下了一道鲜血。
吐血、鼻血、血泪。如同救世主出现的他也同样，就处在这个会侵蚀人类的环境里。
但是，即便如此，只有那个是絶对不能被抢走的。倒不如说，就算要舍弃克劳蒂亚自己的生命也一样，只有那个⋯⋯
「不用担心」
「诶？」
与直到刚才为止的从容态度不同，能感觉得出来是用稍微疲惫的声音所说出来的话语。只是，会令人感到很不可思议又安心的声音就朝克劳蒂亚说起话来。
卿，为了不让环抱克劳蒂亚的肩膀的手会稍微滑落且让她掉下去便将人固定住後就将手掌朝向上了。
用力拉近过来，克劳蒂亚就呈现出脖子被抵住的姿势。也因为那种特殊的立场，没被年纪相仿的男性抱过的经验，她很清楚不是那种情况的同时还是不禁心跳加速起来而屏息了。
只是，就在紧接而来所发生的事情下，就变得更加屏息了。
「我的手脚有点不乾净。面对那种画的很粗糙的家伙，这麽漂亮的饰品就觉得和他很不搭而不由得就出手了」
「那、那是」
戒指在放出淡淡的光芒。在手掌上啪地在绽放出光芒且出现的东西，正是克劳蒂亚在寻求要夺回，具备了既古老又艺术性之美的十字项链──『圣十字之钥』了。
看来，深渊卿。在施放踢击时，好像就动了什麽手脚将『圣十字之钥』给掠夺过来了。克劳蒂亚被抢走而被激怒，就趁隙顺手牵羊。确实，正如自己所告知的那样手脚很不乾净。
「那个是『什麽』，我是不知道，但⋯⋯如果它很重要的话，下次就不要被抢走吧？」
「会、会的。非常、谢谢您」
轻轻地伸出手去拿『圣十字之钥』的克劳蒂亚，重新将它带在自己的脖子上後就在胸口像是紧抱一样紧握住，便将道谢的话语说出来了。
然後，重新「这个人，到底是什麽人呢」地，悄悄地如同在窥伺一样在仰望着卿。
但是，就连那种举动，也随着迫近而来的事态而不得不结束了。
「啧。被干掉一个了啊。再一次，拜托罗，我！」
「虽然比预料中还要棘手，就交给我吧。我」
咒骂起来的同时，卿便召唤出分身。没错，留下来拖住『影』的二名分身，已经有一名被消灭了。
因为，已经消耗掉相当多的魔力为了节约流向分身的魔量就很少，而且，虽说是处在将魔力消耗量大的技能给封印起来的状态，但这麽短的时间内就会被消灭，再怎样都不可能不会感到战栗的。
面对再次朝那里，冲入血风的风暴里来的卿，山寨饿鬼们都「猎物回来了！」地感到欢喜且蜂拥而至。
对上如同浊流般在逼近的山寨饿鬼，打头阵的分身就以会受到伤害的觉悟进行冲锋。以两手上在发光的小太刀进行斩飞，用炎属性魔法来扫荡。
「我有问题要问你，你有封锁那面镜子的出入口的手段吗？」
本体的卿，也是处在两手都有东西的状态，一边不让四周靠过来以魔法和感应石的操控来发射所有的苦无，一边在向克劳蒂亚询问。
虽然提问的很突然，但克劳蒂亚还是明确地点头了。
「为此，才需要『圣十字之钥』」
「原来如此。手脚不乾净，偶尔也会派上用场」
就连空中也都有有翅膀的山寨饿鬼会袭击过来。射出苦无来击落、完全活用分身、使用多种多样的重力魔法，在连续施放许多种类的魔法下，再怎麽说，为了要能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持续万全地能使身体强化和活性化。
魔力，剩下二成就会耗尽。
很不凑巧，双手没空，随着山寨饿鬼毫不间断的袭击，与正在压制住『影』的分身的控制下，面对要喝下恢复药就使得意识就快要被抽离开来了。
但是，如果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克劳蒂亚就能封印住传送门。回复晚一点也没关系。现在速度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到达就是卿的胜利！
「哈哈，很久没遇上修罗场了。不壊！」
打头阵的分身被物量击溃了。
朝扑过来的山寨饿鬼，使用技能『影舞』来当成跳台。
飞越过去的同时，召唤出分身。以火遁焚烧着陆地点上的敌人来确保逃脱路线，同时顺便就以土遁将四周的变成流沙来进行阻碍。
自己则是用技能『木叶舞』，将扬起来的沙粒当成立足点进行奔驰，靠着幻影与重力魔法的混合技『倾死之影』来伸出无数的手臂，以一纸之隔来回避一切突破过去。
无论如何都想要吃上一口吧。
山寨恶鬼们就在势不可挡的卿的前方，密集起来形成一道人墙打算以物理性阻挡下来。
飘浮在空中的苦无，就在卿的眼前排列成一道圆阵。有如格林机枪的枪身所形成的圆阵就开始顺时针高速旋转起来了。直到烧烫起来为止。宛如，马戏团的火圈。
只是，理所当然地，那并非是为了潜伏着的猛兽所做的。
而是为了挖掘。
──深渊流火遁风遁混合阵　凤凰大翔破（注：小字是深き闇止めること能わず，阻挡不了深沉的黑暗）
如炮弹般飞出并旋转起来的火圈，便毫不留情地就以形成龙卷状的火焰漩涡和风刃，以及苦无本身的高速旋转在挖开山寨饿鬼的人墙。
应该说开出一条名为山寨饿鬼的隧道这种东西，就在它垮下来前的一瞬间卿跑过去了。
「⋯⋯好厉害。非比寻常的力量⋯⋯」
克劳蒂亚，不禁就忘我地注视起来。感叹的言语，是无意识下吐露出来的。
但是，紧接着，克劳蒂亚注意到了。咳哼一声，虽然是很小一声的咳嗽声，但却能听到那是从抱着自己在奔跑的青年的口中所发出来的。
仔细一看，比起刚才蒙面染上颜色的面积变大了。很明显，他又再次吐血了。
克劳蒂亚感到丢脸了。
自己，才应该是『保护方的人』。但是，却只是被公主请多多指教被抱着，只能眼睁睁看着帮助她的人在受伤前进着！
「──主会祝福救助者。恶者哟，留心吧。会守护我的是神的爱。会击碎汝的是神的愤怒」
「！这是⋯⋯」
卿，不对，翡翠色的光芒以克劳蒂亚为中心绽放开来了。彷佛就像是球体般在闪耀着的翡翠之光，从被接触到的一角开始在将山寨饿鬼们弹开来，或是将其消灭。
「⋯⋯这样啊，一直所感受到的不协调感就是它啊。果然，你是知道托达斯的吧？」
「托─、达斯？」
卿虽然伴随着确信一问了，但回应而来的却是大吃一惊的表情。
但是，这股力量⋯⋯而，就在卿打算多加询问之际，刹那，就因被托付去拖住『影』的分身消失而将话语打住了。
由於魔力残量剩下一成就会耗尽，所以几乎很少去传输魔力，攻击手段也就只有让魔力裹在小太刀上这种状态下实在说起来是很无奈的事。
然而，面对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在追上来的『影』的气息，到底是从容不了的。
现在，不是去消除疑问的时候。要以确实回到原来的世界为最优先！
吞下疑问的卿，取而代的就是做出平时的「呼」了。
「呼，好骨气。帮大忙了」
「您，才是我的护身符。下级恶魔般的东西，我是一步都不会让他们靠近过来的哦」
即便全身各处被灼烧，在血风的影响下很明显衰弱下来，克劳蒂亚的眼里所寄宿着的光芒，反而变得更强了。
面对毅然的神情，使卿做出要比平时还要多次的「呼」了。
接着，就在四周召唤出二名分身。这次不是派出去拖住『影』，而是以铁三角的队形一鼓作气去冲破山寨饿鬼的浊流了。
丑恶的压力从背後很强烈地在逼近过来。山寨饿鬼们毫无止境地蜂拥过来。
赌上性命所展开的实境捉鬼游戏，姑且不提，终於是能看到终点了。
「看到罗！」
「那是⋯⋯」
透过群聚起来的山寨饿鬼的间隙，捕捉到『镜门』了。山寨饿鬼们虽然拚命地不断往前冲，但陆陆续续都化成尘埃勉强地抵挡下来。
看见的是，有如枯草色的极光一样在晃动着的光。乍看之下虽然是一面很不可靠在晃动着的光之帘幕，但覆盖住整面镜子被展开来的它却是让所有的山寨饿鬼都靠近不了。
并且，从枯草色的极光内侧所穿过来的箭、子弹、投掷用的短剑等等，不断地在射穿山寨饿鬼在将其消灭着。
「看来，你的同伴似乎都在等你回去吧？」
「是的，是这样没错」
一瞥看向含着眼泪的克劳蒂亚，同时卿就在内心里苦笑着。
姑且，卿的苦无也有在极小的范围内在进行突刺，展开守护镜面的结界（从内侧穿透，从外侧遮蔽的类型），或许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我姑且问一下，那道极光般的光芒，是就算我们去触碰也不会有事的类型吗？」
「嗯，那是当然的罗。那是长官所行使出来的『圣灭之光』。只会消灭恶者的守护之光。对人类是没有效果的哦」
「太厉害了。那麽，就这麽一鼓作气杀过去吧！」
「是！」
惊人的咆哮声从背後轰响开来了。那彷佛，就像是确信会被逃掉而感到懊恼的声音。
克劳蒂亚，越过卿的肩膀在注视背後了。感到懊恼的，就连她也一样。到目前为止的修练是为了什麽而累积起来的。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它，虽说是随着背叛而从第一击开始就几乎处在被封杀状态，但如果不做点什麽就要撤退就⋯⋯⋯
压抑住膨胀起来一样的负面情感，摇了摇头。现在要活下去。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了不让这个世界的住民进入到人类界来就要去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总有一天，一定⋯⋯
「っ，避开！」
「收到！」
贯通所有在碍事的山寨饿鬼，业火之鞭有如雷射一样纷纷到来了。是『影』的挣扎。它，有着很强大的威胁性。
左右两侧的分身，立刻就往後方一跳。像是要将本体与射线重叠起来一样排列成一直线。
──深渊流土遁风遁混合阵　天冲之峰龙（注：小字是来たれ暗き深渊の龙。过来吧黑暗的深渊之龙）
将一把小太刀刺进地面後，一瞬间大地就隆起来了。像是要直冲天际一样把四周的山寨饿鬼都打飞起来，同时形成一道厚厚的大地之壁。
──距离『镜门』还剩下五十米
大地之壁，仅只有挡下业火之鞭几秒钟的攻击。
墙被粉碎，如枪般伸过来的业火之鞭贯穿分身使其消灭了。
──深渊流重遁术　奈落之魔手（注：小字是我が魔手により沈め深き闇へ。透过吾之魔手沉入深沉的黑暗）
以第二名分身为中心，形成超重力场。业火之鞭虽然纷纷到来，但都被宛如是从奈落爬出来的魔手抓住，像是被拉进去一样往地面落去。
从魔力残量来看，虽然只能发动二次重力魔法，不过，尽可能保存下来是有价值的。
第二名分身被压倒性的物量之鞭切碎了，不过，
──距离『镜门』还剩下三十米
看见在『镜门』的对面，穿着一身修道服和法衣的人们都惊讶地睁大着眼睛了。
「っ，来了！光靠没有神器的我的结界，是抵挡不住那道攻击的！」
「只要能弹开森罗万象就足够了」
前方最後一名分身正在杀出一条血路。
业火之鞭纷纷到来。浩介迅速地一个转身，就以倒退走的方式边跑边展开苦无。发动了空间遮断系的结界。
──距离『镜门』还剩下二十米
足够了。争取到距离了！
「这虽然是现学现卖，不过，魔王说──」
反转。然後全力跑起来。同时，打头阵的分身也翻转。在擦身而过时，本体和分身一齐哼的一声笑了。（注：嗤う，中文虽然是笑这个意思，但是带有不屑的感觉）
──距离『镜门』还剩十米
『影』飞快地迫近过来。在那之前就跃出去的最後一名分身，模仿起本体的卿的嘴形说了。
「自爆，很浪漫的」
突然光芒就爆炸开来。惊人的爆风彻底地横扫了四周一带。就连直冲而来的『影』也无一例外。
不管怎麽说，最後的爆炸就是所有往注入到分身里去残存魔力加入了炎属性魔法造成的
虽然没有如四周的山寨饿鬼那样被消灭掉，不过，应该是能逼得追赶上来的他不得不向後退。
再次发出了咆哮。伴随着有如会污染人的精神一样的尖啸声一起，展开了最後的攻击。如同在索求克劳蒂亚一样，业火之鞭伸长而来，但⋯⋯
「不好意思啊，跟踪狂。是我赢了」
──距离『镜门』⋯⋯零
卿，就抱着克劳蒂亚跳进『镜门』了。像是要保护她一样抱住，在原来的地下房间内滚动着。然後，便跪着在看手臂里的克劳蒂亚。
克劳蒂亚回以发出强烈光芒的眼眸，明确地点了点头後，
「在主的名字下，遭到虐待之人的城堡啊。以坚固的门扉斥退邪恶之人吧」
这麽祈祷起来的同时便将『圣十字之钥』举起来了。『圣十字之钥』放出强烈的光芒，像是共鸣一样『镜门』也在闪耀。
接着，如水银般的流体就从浮雕中溢出，就在覆盖住镜面的瞬间──
『终结之日近了！通道已经连接上了！给我等着吧！吾之母体──』
遮蔽掉可怕的尖啸，镜子就回到只会映照出地下空间和人们的样貌下了。
寂静充满了整个地下房间。地下房间内虽然有好几位穿着修道服，或是法衣的人们，但他们所有人，都还在屏呼吸在凝视着『镜门』
眼前竟是不可言喻的危机状态。似乎还没有马上拾起，它已经离去的真实感。
「嘎噗，唔」
打破那种令人感到害怕的体验的寂静的，就是一声苦闷的声音。
忽然他们的视线就移动起来，看向一名全身咻地在冒着红烟，呈现出趴着的状态的陌生青年──浩介。
看来回到人类界後，托『镜门』关上的福，在侵蚀浩介的红雾似乎都雾散了。
然後，浩介自身就处在魔力枯竭的咫尺状态，与侵蚀所造成的伤害下而痛苦着──
「御、御使大人，您没事──」
「呜，干嘛『实行不讲理』啊。痛死啦，技能名称也很痛啊。产生出满满新的痛点了啊」
那个地方有个比起外伤，更是受到心理创伤所苦闷着的青年。
自爆，好像很浪漫。但是，根据自爆的种类，好像也只会有痛楚这种感觉。
在看见位在趴着的身影的前方，悄悄地横躺下来的克劳蒂亚也同样，与浩介相同在冒着红烟而身体苦闷的同时还很担心地在搭话就不知道不同於在感到痛苦的人在想什麽，「⋯⋯怎麽了？」地一句，将习惯的口气转变成疑问句了。
一边尽力处在维持住意识的情况下，面对在担心自己的克劳蒂亚，使浩介的心理创伤有了一种好像稍微治癒了的感觉。
她一定是疗癒系的大姊姊⋯⋯⋯在想那种傻事的同时，在感受着她的善良，而吐露出一口能救了她真是太好了的安心之气了。
然後，就抱起疲惫的心理创伤，将蒙面拉下来的浩介就开心地笑起来开口了。
「我已经没事了。你弟弟也是」
「──啊」
这句话，就使得克劳蒂亚就察觉到浩介为什麽会来救她了。同时，一想到在昏过去之前就倒下来的弟弟就陷入在絶望的状态而使血气都退去了。
但是，马上就又安心下来了。
浩介就以趴着状态，而且克劳蒂亚就处於躺下来的状态下的缘故，现在的浩介的脸就只能看到克劳蒂亚。
在那样的浩介的温柔表情，与极近距离的关系下透过墨镜也能隐约地明白眼神的氛围，就使得克劳蒂亚也毫无根据地安心下来了。
浩介的话语，是实话。
在那份巨大的安心感下，绷紧起来的紧张感就断开来，极度的疲劳和巨大的伤害快速地在夺走她的意识了。
而且要进行抵抗，凭现在的克劳蒂亚是办不到的。因为，眼前，有着一名连名字都不晓得的救援者，更还飘散出一股温柔的氛围。
像是包容一样的压倒性的安心感。
到底，已经好久都不曾感受到这麽平静的感觉了吧。
明明全身都感到很痛苦，却不能睡着⋯⋯
明白的同时，克劳蒂亚就以没有比这件事还要更令人感到安心的表情失去意识了。
浩介，对着无力～地松开力气的克劳蒂亚微微地笑着的同时，就从宝物库内取出回复药来喝了。
而，就在这时候，
「应该，是要向你道声谢谢的吧。本来的话」
是充满威严感的低沉之声。「啊～，说起来我是处在被梵蒂冈的The・可疑的人们包围起来的状态」地一句，多少，就流起冷汗将视线转往声音的方向。姑且，再把脸抬起来之前蒙面也要恢复原状。
在那个地方的，是一名穿着神父的法衣年约七十五歳左右的老人。
话虽如此，光靠好几道被刻画在脸上的皱纹就能判断出来，笔直的背膀和锐利的灰色瞳孔，一头满是白色大背头的头发，让人看见他时会觉得更为年轻。虽然穿着圣职者的衣服，却似乎可以感受到一股身经百战的军人的感觉。
他，就处在单手拿着一本打开来的书的状态下。很罕见地，那本书看起来是用金属板做成的。并不是，装订这个意思，就连内容物也同样是由五片左右的金属薄板所重叠起来的样子。
虽然好像非常重，但他就没有感到难受而用单手拿着。
沙沙地响起了微弱的脚步声。
浩介的气息感知，传来这个地方已经有好几个人好像是要把自己包围起来一样在移动着。对外的唯一通道，也已经被堵住了。
「然而，你是什麽人呢，为什麽，会在这里。我认为理由正渐渐地从不是该去道谢而是必须要处以判罪才行。⋯⋯那麽，你。有打算要老实地解除武装，接受居留吗？」
好了，应该怎麽做才好呢。
老实说，想知道的不如说是浩介这边，原本的任务也来调查这个的。是有透过协商，如果可以顺便将情报毫不保留透漏给对方也没关系的意思。
光是看克劳蒂亚和阿齐兹，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多壊的人。
话虽如此，眼下的这种状况。
或许，姑且不论克劳蒂亚所称呼为长官在眼前的这名老人，就连四周的人们现在也都在放出就快要袭击过来的杀气。
纵使浩介将克劳蒂亚从异界那边带回来，是侵入者的事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他们相当多的同伴都还是被大量的入侵者给杀了。
加上，为了治疗阿齐兹少年而将人给运走，虽然他现在不在这里，不过，这样一来叫做奥马尔的人是背叛者应该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因此在他们的心中应该还充斥着疑神疑鬼的想法。
更加上，虽说是将人带回来，克劳蒂亚却处於浑身是伤的状态⋯⋯
到底，会怎麽看待自己所说的话呢。
去问，他们又会回答到怎样的程度呢。
从『拘留』这句话来看，体现出来的不是『商量』而是『审讯』所以期望就很低，假设就算很顺利也会被耗费掉相对应的时间。
而且，重要的问题就是解除武装⋯⋯
身分不明、目的不明，而且威胁度巨大。
是真的很想去配合他们先将武装解除下来的这项的要求，虽然浩介也是能够接受，但神器要被调查，再怎麽说都有困难。
『镜门』『圣十字之钥』。以及克劳蒂亚的能力，与在撤退中所说出来的『神器』这句话。
他们⋯⋯恐怕是具有一定程度可以去调查神器的知识和技术。
（因、因为没有南云的同意，向梵蒂冈方面交出神器⋯⋯做不到！感觉还会遭受到什麽样的惩罚！）
能呼应商量的壊处太过巨大了。
是对没有回答在思考的浩介感受到不平稳的感觉了吧。或是，在主张要尽快用武力压制呢，四周的人们的杀气更进一步地增强了。任谁都是处在将武器拔出来的临战态势下。
火大⋯⋯也有这种感受吧，不过，也可以感受到一股紧张的弦就快要断开来的危险性。
浩介，尴尬地在笑着（因为蒙面所以看不出来）的同时询问了。
「我不会解除武装，也不要被拘束起来。就来喝个茶平静地商量吧。如何？」
回答就是被回以倍増的杀气！「你这家伙在说什麽啊！」这种心声都蜂拥而至！
浩介「考虑到你们的状况我是可以体会你们的心情的喔！我，姑且，可是有救了你们同伴的性命吧！？」地，在主张着。
他们的紧张感没有受到动摇。也有好几个人的眼神都浮现出困惑。
浩介不答应，『长官』也能理解吧。虽然看起来极为冷静，但他的眼神却看得出正隐藏着愤怒的火焰。
自制心虽然很了不起，但就他来看，讲再多都没用，而且大量的部下被杀害，作为圣域的梵蒂冈还被随意地捣乱了。似乎要就这麽欢迎歓迎～身分不明的入侵者的，是不可能的。
「很遗憾。你的能力虽然是威胁，但看来现在是相当疲惫的模样。就来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吧。察觉到我们的状况，就希望你老实一点去照做」
『长官』忽然就单手一挥。
随即，金发的青年──即使是在他们之中放出来的杀气也是格外强烈的，浩介的记忆里被称作是温的青年就单手拿着细剑紧逼而来。
（啊啊，真是够了。明明我这边都很累了！话虽然是这麽说，但我可不会老老实实地就解除武装的喔！我是为了不要被惩罚！）
浩介，并没有在发出激烈的举动和狂乱的杀气的他们的面前陷入长考。是在争取要让回复药发挥出一定程度效果来的时间。
伤得很深，虽然还有三成的恢复率⋯⋯
「嘛，足够了」
「什麽！？」
细剑的剑腹被挥过来。面对以它为立足点跳起来的浩介，使得温以在诉说不敢置信的模样吐露出惊愕的声音。
「不会让你逃走的！」
栗子色辫子发型的少女──安娜，使用双手上的拐扑了过来。
如果是在空中的浩介感觉就会像是一具屍体吧。理所当然，浩介轻松地就避开来。将空中的尘埃当成立足点做了一个前空翻。
「哎！？」
在饭傻的声音下，安娜酱穿过了谁都不在地空中。用在诉说「那太犯规了吧！？」的表情在看着浩介。
「抱歉啊。如果愿意坐下来谈谈的话，彼此，让脑袋更加地冷静下来好吗？」
说出那些话时，就往盯上落地的瞬间袭击过来的二名男性，施展出只会给人是怪物的感觉的空中回旋踢将人给踢飞出去，浩介就一溜烟地往通道跑过去了。
「停下来！」
「老实一点！」
挡住通道去路的是二人一组的男性。双方都是秃头没有眉毛。因为长得很相似，是秃头兄弟档吗？
总之，隠形全开。
「啊？」
「咦？」
以滑垒的要领轻松穿过，出色地分担说出疑问句来的光头兄弟的脚下。
浩介的隐形如果是一般人即使人就在眼前也不会被注意到。即便是受过战斗训练的人也一样，会随着情况不同而处在『就算被看见也无法立刻行动起来』的状态下。
注意到眼前有杂草在晃动而一起没有提高起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了应该能应付的事情时大脑却会跟不上。
「你们在干什麽！巴克斯，布鲁斯！」
「对、对不起」
「刚才是怎样！？」
就连在温的怒吼下才回过神来也一样，光头兄弟还在因奇妙的现象而动摇着。在长官的「别让他逃了！」这句更加愤怒的声音下才转过身去，追在浩介的身後。
「总觉得⋯⋯那个人，很奇怪！」
「我懂！」
面对安娜如悲鸣般的声音，温也非常同意。
视线的前方就是浩介在奔跑的背影，但就连从背後用飞行道具去狙击，就不知道为什麽都瞄不准。岂止如此，如果没有强烈去意识的话，就连刚才追上去也一样都会忘了是在追什麽人。
不久，便轻易地离开原本宽广的空间了。浩介的身影一瞬尖，就消失在柱子的对面那边，不过，马上又能捕捉到正在往阶梯跑上去的身影。
「我要进行拘束！──捉起流逝吧。以高贵的神殿之炉来提炼，有如被洗净七次的银」
随即，安娜所持有的其中一枝拐就裹上淡淡的光芒，从尖端发射出光之锁了。
面对从背後逼近而来的险恶气息，一瞥将视线看过去的浩介，
「怎麽看都是白崎拿手的『缚煌锁』，感谢啊，臭家伙！」
除了『镜门』和『圣十字之要』外，果然还有特殊兵器。
往阶梯跑去在路途上的浩介，就被像是要绑人一样逼近过来的光之锁给缠绕住了。
「捉住你了！怪人先生！」
「谁是怪人啊！你这个辫子拐酱！」
浩介先生砰地一声就消失。只留下吐槽的余韵在阶梯上，一次性替身神器的小时头就滚动起来。因为是用完就丢，锁以在使用後就会只会是个到处都会有的石头而已。
「什！？　消失了！？　是去哪里了！？」
「っ，果然，那个人也是被神器所选上人吗⋯⋯」
温他们困惑道停下脚步了。同伴中的一人，有一名扛着一具很古老连射式的十字弓有着一副东洋系五官刺蝟头的特徵的青年，啊的一声就手指过去发出声音了。
「不是阶梯！是在电梯那边！」
很快地看过去时，就看见以、三角跳的要领在往上奔去的浩介。
「李！动手！别杀掉了喔！」
「了解！只是，多少会受伤就原谅我吧！」
这麽一说使用十字弓被叫做李的青年，就以浩介为目标射出金属箭了。
「嘿咻！」
「什麽啊！？」
破风飞翔起来的箭，就遭到单边在将小太刀刺进墙壁里在固定身体的浩介，以另一把小太刀击落了。
惊人的本领虽然使李悲鸣似的发出惊愕之声，但哪能放跑啊地就马上进行连射起来。一切，都用避开要害的轨道所射出去的李的本事，确实，是一流的。
只是，飞过去的六枝箭，尽数都遭到单把小太刀击落，或是被斩裂开来的浩介，很理所当然地就是在他之上的存在。
「到底，子弹就没辄了吧？」
刚才的光头兄弟之一，布鲁斯这个人就架起古老的步枪了。
顺便一提，从那声枪声来看如果步枪在城市中是不常被使用的话，十字弓和步枪──就他们的工作，是谁比较优秀就常常会和李产生冲突。
话虽如此，现在就没有必要去顾虑。可以五连射的步枪，布鲁斯毫不客气地就连射了。
当然，全部都被砍落了。
「『『『『『『⋯⋯』』』』』』」
似乎包含从後面追上来的『长官』在内，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了起来。
姑且，是以重力魔法做出将子弹对上刀刃的小把戏而使出『伪子弹斩』，不过，对根本就不知道那种事情的他们来说，确实是会去怀疑自己的眼睛的景象吧。（注：本话中包含这个NETA，我懒得查了）
「逃跑是我所持有的独特主张。那麽，有缘还会再会的」
叮的一声，将小太刀收进背上的刀鞘内的浩介，指这麽说了一句後便一口气往墙上奔驰而上，就这麽往地面上消失了。
之後，就只留下还愣住的他们。
出现在地面上的浩介，暂且，就上来到圣・伯多禄大圣堂的圆顶饱览全景了。
然後，就对还默默地在冒着黑烟的梵蒂冈国内的惨状皱起脸来了。
看来，不只是梵蒂冈图书馆，似乎就连美术馆和教堂，政府厅舍方面都发生了爆炸。
在袭击而来的假游客已经都撤退下，在可见的范围内只看的到以不知所措的样子在避难的观光客，和发出怒吼的同时在进行避难诱导、灭火活动的职员们。
当然，在那些害怕的观光客中，未必就没有那群袭击者，但⋯⋯
「还真是过分啊⋯⋯」
浩介不禁就嘀咕起来。而，突然间直觉就在低语了。
使用墨镜上的望远机能，将视线移向观光客在流出去的梵蒂冈的外面。
然後，就发现了。
「那家伙是⋯⋯」
在梵蒂冈外，正好就在可以看见图书馆的位置的建筑物的屋顶上，有个眼熟的男人的身影。那个男人，似乎偶尔会使用双筒望远镜在观察是区内的情况。
「为什麽没有前来？在那种地方做什麽？」
当浩介将疑问说出口时，男人突然──像是失望一样垂下肩膀了。然後，在确认过时间後，便再次，视线看向还非常混乱着的梵蒂冈国内，更还隐约地笑着转过身了。（注：这里的笑同样是带有不屑意思的笑容）
「⋯⋯就试着去跟踪一下吧」
浩介，将墨镜和蒙面拿下来後，就脱掉破破烂烂的上衣，从宝物库内取出新的上衣来穿了。
接着，就从圆顶上跳下来，去追上那名男人了。
是阿齐兹少年，在梵蒂冈外的据点称他为『勒达先生』的同伴。


◎特别企画　情人节特别企划
「嗨，挚友的阿一君！今天也是个很美好的早晨呢！」
「早安，挚友的阿一君！啊，要我帮忙把书包先拿到教室去吗？」
非常寒冷的二月的早晨。特意，在鞋柜处等待来上学的阿一的人，就是同班同学中的中野信治和斋藤良树。
不知道为什麽会用恶烂到极点的和蔼笑容，在称呼阿一为挚友。最终，连一次都没有把名字叫出来。
被二人投以可疑的目光，笑嘻嘻地在笑着的阿一，姑且，确认过四周没有一般学生的视线⋯⋯
「香织。回复魔法拜托了」
「嗯，是重症呢。就用最上级吧。──『圣典』！」
随着一起上学的香织，所施展出来的光属性最上级回复魔法『圣典』的光芒，就以精确地往信治和良树的头倾注而下了。
哗啦地二人的头就闪耀起来。
「哪是重症啊！」
「就是说啊！跟往常一样吧？我们，是挚友不是吗──」
这次神圣的光芒就往二人的头倾注而下。是超越最上级魔法的神代魔法──再生魔法。
「别这样，白崎同学！请不要不说话就使出魔法！」
「顺便说一下，也不要用那种在看非常可怜的人的目光在看我们！」
朝在啪啪地在拍掉寄宿在自己头上的光芒的二人叹口气的同时，阿一换好鞋子了。
「然後呢？一大早就用会让人想吐的话一起过来是有什麽事？如果想找砸的话，我是可以用设计出让人感到厌恶的一百零八招来对付⋯⋯」
「『真的请你别这样做』」
信治和良树很有默契地低下头来了。可是，目的是什麽呢，就只是欲言又止没有说出来。
「他们二个，是怎麽了？」
「谁晓得？会不会是捡了什麽奇怪的东西来吃了吧？话说回来我们快点进教室吧」
以乱七八糟的事都跟我无关的感觉，阿一在催香织了。信治和良树，就慢慢地跟在身後。
前往教室的期间，不知为何就有一种以低年级生为首，被很奇怪的紧张感和浮动的氛在给注视着。平时阿一一行人虽然就会被注目，但却有一种超出平常时候的感觉。
「？怎麽搞的？总觉得有股很奇怪的气氛啊」
「唔～嗯，对呀。是怎麽一回事⋯⋯嗯，啊，原来是这件事啊」
香织，从对上视线的低年级女孩的态度中好像察觉到什麽了。
「是哪件事？」
「啊哈哈，你看，就是那个。连缪酱也很有干劲在制作的那个呀」
「⋯⋯啊，是情人节啊」
原来如此，阿一点了点头了。而信治和良树，就在後面哆嗦地颤抖了起来。
「嗯。就是明天了呢。你就先期待吧，阿一君。因为我会做的超好吃的」
「这样啊。真是令人开心啊」
後面响起了哒哒哒地这种激烈的冲撞声。是发生什麽事了而回头时，就看见流出相当大量血泪来的信治和良树，在用头撞墙壁的景象⋯⋯
阿一和香织相互看了看彼此的脸後，
「话说回来，你的父亲没事吧？对香织你。毎年，都要准备的吧？去年是因为身处於归还者的骚动的热头上才会将节日忽略过去的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啊？」
「从昨天开始，就非常焦躁了哦。看到都很不好意思」
像是什麽事都没发生一样在对话的同时，便再次迈开步伐了。
後面传来「你们！？在做什麽！？　都流血了吧！？还很大量！」，听见很令人感到扫兴的老师的声音，不过，那好像就是早上什麽事都没有一样的BGM。
「若无其事地，就把情人节专题的杂志给放在桌上了哦。还有呢，还会在稍远处在偷偷张望着。是在确认我是否有注意到。真是的，就不知道是不是认为不会被我这个做女儿的人看见呢，还是很不好意思呢」
「呃，智一先生⋯⋯⋯那个啊，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认为今年或许不会有自己的份所做的布局呢？」
「嗯，大概是吧。最近，每天都会若无其事地在打探风声」
白崎家的支柱，似乎为了要得到女儿的巧克力而连着好几天都在思考对策。阿一，「唉，我可以体会他的心情」在发出乾笑声了。
在这样交谈的时候，二人来到教室了。
在妻～子们的商量，照着『二人一起上学』的顺序下，月她们已经都在教室里面了。
「⋯⋯嗯，阿一，没事吧？　有没有被香织做什麽？」
「那，那是什麽意思啊！？咦！？」
连打声略过，月大人就展开『早晨的逗弄香织』。横眼看着剑拔弩张，如朝会般开始在争吵起来的二人，阿一就走向自己的位子了。
「一会儿不～见，阿一先生！」
「早安，阿一」
在同学的不断投以「早安」的话语之中，希雅便一蹦一跳的同时，雫也慢慢地走进过来。
面对回以寒暄的阿一，希雅就一句「请听我说啦，阿一先生！」，便一蹦一跳逼近过来。
「怎麽了？是上学的路上，发生什麽事情了吗？」
「就是说啊。总觉得，隔了好久终於有勇者出现了哦！」
「⋯⋯？　天之河？他是怎麽回到地球的⋯⋯」
一提到勇者，就会联想到在回归後，很早便从高中休学，在托达斯当起了『絶对要杀掉神域的魔物男』的天之河光辉。已经超过一年以上的现在，虽说『开门』的自由度在增加中，但他本人的力量应该是没办法回来才对。
面对感到困惑的阿一，希雅摇着头回答了。
「不是他，是最近变的很不起眼，会向我和月小姐告白的人们啦」
因为这句话，就使竖起耳朵在偷听的同学们，都「啊啊，的确。敢向魔王的妻子出手的人，是勇者啊」地以可以体会的表情在点着头。
自回归後的半年以来，这所学校的学生是一定会的，不过，月她们却是经常会被邻近学校、大学，最後还都有社会人士『街头告白』
尽管如此，她们二人岂止会在告白的过程中会拒絶掉对方，甚至还会将对方带有恋慕之心或是不怀好意的话语都会坦白说出来。
意志消沉，或是被击碎者不知其数。传闻蔓延开来，使频率便逐渐在减少，最近则是在与阿一的关系完全没有遭到阻碍下（也有是因为阻碍认知的道具的效果），虽然就没有那种勇者了，但⋯⋯
「真的假的。为什麽又会突然⋯⋯⋯是那个吗？是必须要爆杀了吗？　等一下我就用罗针盘去查明对方的住处」
班上的男同学都一起做出防御胯下的动作了。十分整齐的动作非常漂亮。在希雅的「不不不，有必要的话我们会亲自动手没关系啦」这句话下，一起颤抖起来的身姿也是很出色的同步率。（注：NETA EVA）
「因为是那件事。果然，离情人节越近，就会出现大胆行动起来的人呢」
「是，男的吗？普通就反⋯⋯啊啊，原来如此。类似中野和斋藤吧」
如果和阿一是好朋友，或许就能得到月她们施舍出来的巧克力，可以看得出这二个人的意图。就连街头告白的人们也是一样，就是赌上万一的可能性才做出行动来的。（注：前句月她们的巧克力是用「お零れ」，是多出来分送的意思。这边是以偏译来解释）
说是这样说，虽然是不会有没见过且不认识的人会在事到如今才来告白，但今天，进行街头告白的人们到底在想什麽。
阿一感到不解，然而，马上就「喔呀？」一句环视整间教室了。
是对希雅的「情人节」有了反应了吧。班上的女生都很微妙地在紧张着。在异世界中闯过修罗场的她们，虽然有着一般高中生所无法相比的胆识而显得很沉稳，但，总觉得给人一种陷入在一股浮躁的气氛中。
其中，与园部优花和菅原妙子在聊天的宫崎奈奈，就以若无其事的样子丢出问题了。
「呐呐，雫亲～。希雅亲～。你们，果然都有做巧克力要给南云亲吧～？」
「当然的罗！今天，回到家後，就会和缪酱她们交流一起做巧克力了！」
「嗯。说起来，对希雅你们来说是第一次的情人节，不只有要给阿一的份，感觉还做了许多出来」
希雅很有朝气地「就期待吧！」地回答後，雫就有点害羞似的在怯生生地看着阿一回答了。
那种举止，使得班上的男生都开始望向远方起来。「我，今年也只会收到老妈的吧」，或「啥？在说什麽啊？情人节今年开始就废止了吧？」，或「是啊是啊，确实，为了守护高中男生的尊严在违反国际公约下，遭到废止了喔」或「是有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啊。该是要废止这种种不当的制度！没错」等等，可以听见都泄漏出在逃避现实的对话。是玉井淳史、相川昇、仁村明人这三个人。
班上的女生，就往三人投以惊讶的视线。
奈奈在听到希雅和雫的话之後，表情就变得得意起来往一旁的优花那边探头过去了。
「就是这样，优花亲。大家都会送南云亲巧克力～」
「那、那又怎样」
「什麽怎样不怎样的～。优花亲要是不努力一点。不管经过多久爱──」
「太跳痛了喔，奈奈」
优花紧紧地摀住，打算将什麽给讲出来的奈奈的嘴巴。奈奈虽然试着如剥洋葱般去解开束缚，但脸颊红起来的优花指尖发挥出有如老虎钳般的力气而无法挣脱。
妙子虽然噗哧地在笑着，但还是将矛头指向阿一了。
「南云君你觉得呢？优花的巧克力。因为，做点心优花也很拿手味道可是有挂保证的喔？」
「等、等一下妙子！」
虽然优花急忙试图要去阻止，不过，是很在意阿一的反应吗，於是就很紧张地在将视线偷看过去了。
这时，好像忘了拿捏分寸而使得优花的爪子就陷进奈奈的嘴唇里，「唔、噫，要被大卸八块了！？」地使奈奈整个眼睛婆娑起来，但优花酱并没有注意到。
总觉得就在同学的注目中，使阿一大吃一惊後，就像是回忆起什麽来一样就将视线望向虚空了。
然後，
「说起来啊，昨天，去店里喝咖啡的时候，就有吃到招待的试做巧克力棒了。的确很好吃啊。苦味很絶妙」
「等等，南云っ，那是秘密！」
同学们想到了。
这家伙，先下手为强了！
姑且，在店里有「因为是试作品所以不晓得会不会被放在菜单上，就当作是秘密」地说明过了，从七上八下在焦急着的优花的样子来看原则的这条界线显然画得很深。
当天送虽然是做不到的，但是好不容易才来店里一次⋯⋯就偷偷让他吃下练习时所做的巧克力吧，这种感觉吧。
优花的肩膀，被抓住了。回头望去那里有个人。
「优花酱？」
「咿！？　才、才不是！是误会！」
不知为何，香织小姐就用很美好的笑容从背後将脸凑过来了。直到刚才，明明都在和月展开黏答答的应酬，但是什麽时候就站在背後了呢。
而且，相同地以『不知不觉』的迅速，优花的二名好朋友就脱离现场了。
香织莞尔地微笑着的同时，正凝视着百般在辩解的优花。所有人都从那样的二人身上移开视线，如同什麽事都没发生一样再次开始对话起来。
而，就在这时候，这次换成龙太郎丢出炸弹了。
「嗯，南云啊。你到底，得到谁的会最高兴？一定是月小姐的对吧？」
「龙君！？要婉转一点！」
龙太郎，今年确实是有着会得到真命巧克力的从容。班上的男生就连现在都发出一股「被抢先一步了」地就快要唾弃出来的氛围了。
龙太郎，虽然一点恶意都没有，但作为纯粹的问题在太过不婉转的提问下，就使得同学们，特别是女生，都明显地竖起耳朵了起来。
月，单手撩动蓬松的金发。露出非常得意的表情。好像一点都不怀疑相信自己才是最棒的。
说出来！来，阿一，说出来！明确地将答案说出来！
这样在诉说着。
希雅一句「姆姆姆っ。阿一先生，偶尔也让我当第一也是可以的吧？」时，就用不可视状态下的兔耳摆动起来的在宣达。
雫虽然是满是苦笑的感觉，却还是投以有点期待的眼神。
香织和优花，则都向裁判喊出短暂停在偷偷看着。
男生们都在修罗场的预感下咕噜地吞下了口水。
就这样，在微妙寂静所到访的早晨的教室里，阿一回答了。
很流畅地。
「诶？缪的吧？」
只是用大吃一惊的表情，说出什麽明确的事情来。
某种意义上，（同声一句）果然是这样没错啊。「大家」，或「不论是谁」，都没会去回以那样的答案。是１或０呢。是白是黑呢。魔王的答案，永远都只有一个！
龙太郎「唔、噢⋯⋯这样啊」地让视线游动起来的时候，就响起了瘫倒下来的声音。
「月、月小姐！？没事吧！？　月小姐会四肢着地趴下来超罕见的！」
「等等月！振作一点！」
月就在四肢趴地的状态下瘫倒下来了。希雅和雫匆忙就赶过去。
并且，铃就向香织提出救援的请求。
「小香香！回复魔法！」
「呐，月♪　现在的感觉，怎样啊？　在确信自己是第一後，却是被女儿拿走第一的月，现在的心情如何？呐呐，说啊♪」
「香织，因为平时都被捉弄，这种时候就请你别再对月小姐补刀了啦！」
面对彷佛像是密雷迪那样说出深具冲击的抱怨，同时就在月的四周啦啦啦～ン♪地用轻快的步伐在转着的香织，使优花很直白地就说出劝谏的话语了。
「⋯⋯这就是，败北的滋味！啊，香织晚点给我到体育馆的背後来」
对败北滋味咬牙切齿的同时，月大人就发誓要去报复香织。
到底，是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妙吧阿一试图解释起来。
「不，嘛，该怎麽说。没办法的吧？缪那家伙，十分有干劲。从一个礼拜前就在制作巧克力蛋糕了。明明披萨就能有四拚，巧克力蛋糕就没有好奇怪！这样在说了」（注：四拚上面有小字「四种口味各一片」）
「什麽？那是什麽意思呢？是用四等分四种口味的生日蛋糕的感觉在制作吗？」
当龙太郎说出「喂喂，缪酱的创意太过巧妙了」的话说出来时，就使阿一苦笑起来点头了。
「那麽拚命在努力，说着『我要给爸爸最棒的综合巧克力蛋糕作为礼物的喏！』，鼻尖上可还沾着巧克力耶？我就有种会苦闷而死的感觉了」
从班上稀稀落落地传来「啊啊～」地能够理解的声音。的确，是来自於爱女的过分强力的精神攻击。对父亲造成致命伤了吧。
月就在快站起来时，虽然就「⋯⋯嗯。我也是被告诉说『月姐姐，我正在做一个放上了有着和眼睛同样鲜红的樱桃的蛋糕的喏！』的时候，就喷出鼻血了」在说着，但谈到苦闷而死的经验谈的同时就露出可以接受的表情站起来了。
希雅她们也有提到，缪看样子，是以每个姐姐的什麽特徵当成题材在制作巧克力，打算将那些当成是礼物的样子。
「那，真是让人羡慕啊。啊～，我也想要缪酱的巧克力了」
「对吧？我是这麽觉得的。为了缪就算是世界我也会毁灭」
「毁灭掉是在搞什麽啊」
「错了。为了缪，我是会去搜刮世界上的可可豆和砂糖的」
「不，那太奇怪了吧」
面对发挥出恐龙家长，在实际上就会去做之下面对意外地不是在开玩笑的阿一，使龙太郎吐槽了。更不仅是同学们连月她们也都显露出惊讶的表情了。
情人节的当天早上。
「⋯⋯」
对桌上摆着的早餐，使阿一无言到用很不爽的眼神在看着了。
在彷佛，就像是饭团一样，用保鲜膜包着的盘子上面，被摆着一个形状超奇怪且是黑色的物体。
一瞥移动起视线时，就发现一封信就放在那里。
『给我疼爱的儿子。这是充满了母亲的关爱的情人节巧克力。就代替早餐享用吧。不是失败作喔？只是这个方法没成功，而成就出来的成品』
说的很像是爱迪生，但似乎还是将失败作的处理推给儿子了。
那麽，成功的到哪去了？
「有热的喔，呵呵呵」
蕾蜜雅有作好真正的早餐的样子，就啊啦啊啦呵呵呵地走过来了。
阿一道谢的同时便就座，全然表示同意起来。
因为成功作，即是本命的巧克力，反正愁会放在公事包内忍耐到带进公司里面再吃掉吧。会当着流露出一脸怨怼单身且没有恋人的人的面大笑着吃掉。
同样，从厨房出来的希雅，就笑着说话了。
「顺便说一下，我们的份也有送出去了，所以公事包内都是巧克力哦。义父大人，会把全部都摆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是打算煽动什麽啊。最近，总是在被被女朋友甩了的人和老婆回娘家的人在抱怨⋯⋯」
「会上演修罗场的喏～！」
往露出惊讶表情的阿一的旁边坐下来的同时，缪实际上就很开心地在说那种会让人感到不高兴的话了。阿一爸爸，脸颊正微微地在抽搐起来。
接着，在月和缇奥都到齐後，一如往常的早餐便展开了。
「爸爸、爸爸」
「嗯？」
缪鼓着脸颊在吃着自己那一份的甜～煎蛋时，向阿一攀谈了。因为煎蛋的碎屑就黏在嘴角，就它拿下来的同时阿一便歪起头来。
缪一边被擦拭嘴巴，就用凛然的表情说话了。
「今天要用比风还要快的速度回来哦，的说」
「交给我吧。我会穿越空间的」
「不可以，要用正常的方式回来。不如说，这麽做，缪酱就会来不及。
希雅的吐槽炸裂开来。
因为从昨天傍晚到深夜都在努力，情人节的活动准备似乎很万全的样子。缪特制的综合巧克力蛋糕，和要给姐姐们的角色巧克力都在冰箱里面处於悠然地睡着的状态。
因为是难得的日子，香织、雫、爱子今天都会到南云家来，而且还会收下缪的巧克力。
吃完早餐後，不知道为什麽，缇奥和蕾蜜雅就先出门了。虽然经常比学生组还早，是今天很忙的关系吗？
就在感到很不可思议的同时，更还对抱持着虚幻的心愿若无其事出现在月她们四周聚集过来的成群的人感到困扰时，今天是要和月及希雅，以及要去幼稚园的缪一起出门。
顺便一提，缪，今年就要上小学了。阿一爸爸已经制作完成满载了飞弹和雷射等，玩具型的神器书包。还可以在空中自在地飞翔。拥有连东尼・◯塔克先生都会瞠目的性能。
被阿一的手牵着，缪便兴高采烈地在聊起今晚的情人节派对的事。月和希雅也好，当然就连阿一也是，从一大早就在听隐约带着温暖的话题了
就这样，一行人来到了车站前。本来是要在这里搭电车，不过，因为缪的托儿所就在车站的对面，所以今天就先绕路去一趟到托儿所。
面对三名学生和幼女所流露出来的温暖氛围，使上班上课的男女老少都一瞥投以视线，像是微微地被分开来一样将表情放松下来。
而，就在这时候，就有二道人影就从车站前的大型装置艺术的影子那边走近过来。是穿着水手服有着一头黑发和翡翠色金发的二名女子⋯⋯
『主──阿一君♪ 希望你能收下情人节巧克力呐！』
『呜，阿、阿一先生。请你收下⋯⋯』
周遭的人们，在看见已经是有二名美少女随侍在侧的少年，在被另外二名美少女赠送情人节巧克力的景象时都睁大着眼睛了。
女性们则是『哇，难道是修罗场？话说，那个男孩子，怎麽这麽受欢迎啊！？』这样扫兴了一半下来，另外一半虽然很像是在感叹的态度，但男性们则是很有志一同地在砸嘴了。
直到刚才为止的温暖氛围消失，完全就成了被『下地狱去吧！』地在咒骂的人了。其中已婚或是有女朋友的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人例外，果然是因为月她们的长相的缘故吧。
然而，阿一却不是那样。不如说，与注目度成比例，周遭的人们也注意到违和感了。
咦？总觉得那二个人⋯⋯真的是学生？　这样子。
「提、缇奥。蕾蜜雅⋯⋯你们，在做什麽」
没错，穿着水手服很青春地过来的人，就是隐瞒着什麽的缇奥和蕾蜜雅。会提早出门似乎就是为了这件事。
缇奥是用得意的表情，而蕾蜜雅则是不知道会不会爆炸开来的感觉红着一张脸。
「就如你看到的这样，是要让意中人收下情人节巧克力的呐」
「这个我知道。我要问的是，这种很像在逃避现实的异常状况」
「妾身们，也想要感受一下作为学生的青春感呐」
你看地转了一圈。裙子轻飘飘地摊开来。黑发飘动起来。缇奥小姐弹起响指并眨起眼来，询问了。
「如何呐如何呐？妾身的『水─手─服装扮』。相当迷人对吧？」
阿一莞尔地笑起来说了。
「很冷，库拉鲁斯小姐」
「干嘛叫人家的姓啊！叫库拉鲁斯小姐，很伤人的呐！？」
那种才奇怪好吗！・库拉鲁斯小姐这样在说着。
倒不如说，阿一想说的就是是你的头脑比较奇怪，不是吗，缇奥。原本就是变态了。对做这种事很拿手。
问题在於，
「蕾蜜雅⋯⋯」
「请，什麽话都不要说⋯⋯」
恐怕，是受到缇奥的气势所影响而发挥出搞笑的一面吧，不过，实际去试着实行时时，似乎就觉得不好意思到极点了。
二人，在某种意义上很相配虽然是肯定的，不过，因为散发出来的氛围完全就是成熟的女性，所以问题点就在怎麽看都是很可疑的角色扮演这一点了。
在周遭的人们之中，有不断地在出现在这个忙碌的晨间时段停下来在围观的人。
面对，絶对不想和阿一的视线产生交会的蕾蜜雅，使缪小碎步地靠近过去了。
「妈妈」
「咪、缪？」
仰望着妈妈一身水手服的身姿的缪，砰地将自己的手与她的手交叠起来後，就用非常温柔的成熟女性的表情说话了女性。
「妈妈，你累了。缪，会多多帮忙的，所以就稍微休息一下吧？」
蕾蜜雅瘫倒了。「好想回去海里！」地，掩面蹲了下来。
「哎呀，时间差不多了不快点就要迟到了。那麽，主人哟，这就是妾身和蕾蜜雅的分呐。就收下来吧」
「啊啊，嗯，嘛，哪里。谢啦」
用微妙的表情，只是，姑且是为了自己所准备的，所以阿一便收下来道谢了。
缇奥，「缪就由妾身们来接送吧。好了，我们走吧！蕾蜜雅、缪！」地在说起话来，牵起蕾蜜雅的手，同时就将缪抱起来跑掉了。
「请、请等一下，缇奥小姐！？难道要用这身打扮去幼稚园！？」
「有什麽问题吗？」
「问题大了！老师和其他家长会有什麽目光看我们啊！拜托你先换一下衣～～～～～服！」
车站前，响起了一边强行带走一边再要求换衣服的蕾蜜雅的悲鸣。
可是，海人族是赢不过竜人族的臂力的，母女俩轻易地就被废竜大人给带离开了。
「某种意义上，说服蕾蜜雅的举动要比穿水手服更为罕见啊」
「那麽不知所措的蕾蜜雅小姐，非常少见呢」
「⋯⋯嗯。是，一件很悲伤的事件」
阿一、希雅、月三个人，在相互尴尬地笑着的模样下彼此点了点头後，就像什麽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进到车站里面了。
就在在来到学校要前往鞋柜时，就被设置诱导陷阱了。
「阿一先生，这个，是相当讲究的机关呢。连我们一族都会感到很佩服」
「⋯⋯嗯。最近，魂之姐妹们的技术不断在向上提升中对吧？」
看见被设置在鞋柜上的陷阱，就使希雅发出「嚯嚯」地感到佩服的声音，而月一想到犯人马上就浮现出微妙的表情。阿一则是露出不爽的眼神。
解除掉陷阱，换上上层鞋柜处的鞋子，处在人会出现在什麽地方呢的气氛下的校舍内往教室前进时，就看见爱子和教务主任的身影就出现在前方。
教务主人是以背对阿一他们的形式，和爱子相对着。爱子马上就注意到阿一他们而行了一个注目礼。看来，教务主任似乎正在讲话中的样子。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这种日子要仔细一点去注意才行」
「是、是的。这件事，我会的，当然，教务主任」
爱子好像在接收诸多的提醒。如往常那样，阿一他们消除掉气息偷偷靠近到教务主任的背後了。
「特别，是你畑山老师。你和学生的距离太近了。不要一起做出打打闹闹的事！」
阿一，在教务主任的背後摆出要打架的姿势了。然後，就用强烈地眼神「这家伙毎天早上都超黏呼呼地在纠缠，看我来把他揍一顿！」地在向爱子煽动着要揍人的举动。
「絶对不能（会）做的！」（注：括号内的字是教务主任听到的意思，爱子和教务主任的对话都是双关语，各自对应阿一和教务主任）
「什、什麽？　畑、畑山老师！那是什麽意思！难道说，你。你也有准备那个⋯⋯」
在阿一他们偷偷地接近过的时间点上将教务主任的话当耳边风的爱子，「『那个』是什麽？」地，在内心里困惑起来了。
似乎，刚才在讲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去注意起因於情人节不要发生不纯的异性交往为主旨的谈话。
而且，前天，要如何应付因这种活动的节日而变得浮躁起来的学生们是正确的，更还有随着之前的归还者骚动的应对而使手册化在推进的关系，就有向教师们做出可以将好的建议放进手册内的对策方针的指示了。
爱子确信「一定就是这个！」。自己的观察力真是好到不行！
「当然，是准备好了！因为我是不可能忘记的！」
「你、你说什麽！？　⋯⋯不，那个啊。意思是，要给老师的对吧？嘛，如果是你的好意⋯⋯」
爱子「呜」地一声说不出话来了。『给老师』──也就是说，教务主任，好像很期待爱子会想出拥有的复数点子出来。
然而，只不过！
「对不起⋯⋯只有一个」
「你、你说什麽⋯⋯」
教务主任倒吸了一口气。假发已经开始在偏移了。在身後的阿一他们，兴致勃勃地在看着爱子和教务主任的互动。不，只有希雅，悄悄地伸出手去把歪掉的假发放回原位。真是一位体贴的兔子小姐。
教务主任把眼镜往上一推的同时，就很微妙地在注意四周并询问了。当然，阿一他们也配合着视线的动向不断地在往死角移动。
「畑山老师。那个，为了慎重起见我问一下⋯⋯你，打算要送给谁呢？」
给谁？已经决定好了。就是做出要想出对策方法的教务主任。那麽，提出的地点是，
「已经决定要给教务主任了！」
「！！？」
Mayday！Mayday！假发眼看就要滑落下来了！（注：Mayday，是航空术语情况非常紧急的意思）
配合太过动摇而颤抖不已的教务主任，假发沙拉沙拉地偏移掉了下来。教务主任，没有注意到头顶上的危机而让嘴巴一张一张起来时，
「之前就有说过了⋯⋯我，是我老婆和小孩的啊啊啊啊啊っ」
「哎哎！？」
教务主任忽然就转身跑走了。
阿一他们虽然瞬间就往一旁退开来了，但重新要将假发放回去的希雅的手指，倒不如说就成了拨掉假发的致命伤。
在空中飞舞的假发⋯⋯
清冽的朝阳，将教务主任的头反射到在发亮着。
「老、老师！教务主任！假发，假发掉了哦！不要进到职员室里面啊啊啊啊っ！另外会让气氛变得会让人待不下去的啊啊啊啊啊啊っ」
抓起在空中飞舞的假发，追在教务主任後面的爱子声音在校舍内响彻开来了。
「⋯⋯嗯。好悲伤的事件」
「明明是情人节，却是发生了许多悲伤的事件呢」
「情人节，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哦。一定」
阿一他们用无法言喻的表情相互对看後，就一起前往教室了。
一进到教室和同学交互打招呼起来没多久，
「Goodm～～～Oning！姐姐大人啊！你最爱的乾妹妹来了哦！」
这时，魂之姐妹的学妹酱登场了。果然是来了啊的氛围，就在教室内漂荡开来。
学妹酱，一看见阿一便砸嘴起来嘀咕了。
「啧。臭学长，真顽强。平安无事啊」
「我都听到了哦。一大早就露出像是黑社会的表情来的学妹」
早上的诱导陷阱的犯人就是如同在自白一样在嘀咕着的学妹酱。
忽然想起来後不久，就笑脸迎人地递出巧克力了。
「只是刚好陷进在受难日中。为了表示歉意请收下，南云学长」
很不爽地，一部分的男生──特别是，信治和良树都流露出动摇。就连与阿一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学妹酱，也要送这个男人巧克力吗！？
阿一投以学妹酱不快的眼神後，就当场将TIR◯Ｌ巧克力放进嘴里了。然後动起嘴来咀嚼之後，就用就如我所料的表情说话了。（注：チ◯ルチョコ/ チロルチョコ是松尾制菓所制造的巧克力糖）
「喂，学妹。你放太多泻药了吧」
吵杂地，教室内吵吵嚷嚷起来了。面对哔哔～地在吹着口哨的学妹酱，敢做出对魔王下毒这种可怕的事而升起战栗了。
托『毒耐性』的福而没事的阿一，便毫不顾地就往学妹酱靠近过去了。学妹酱逃走了。
阿一就直接到她的背後，从後面将人架起来了！
「学、学长你在做什麽啊！？这是性骚扰喔！？」
「嗯～，你，还有带着吧？你看，就试着稍微跳一下吧」
用宛如就像是在敲诈的不良少年一样的言语，阿一就将手架在学妹酱的腋下上下摇晃起来。学妹酱虽然「住手啦～」地在发出悲鸣，但理所当然，阿一并没有停下来。
「在哪⋯⋯嗯？是这里吗？」
「咿、呀啊。你要把手伸到哪里──咿っ。等等，那里不行！」
翻开学妹酱的衬衫，魔王大人就将手伸到肚子附近开始摸索起来。逃不掉，肚子也被摸着，就使得学妹酱红起脸来坐立不安了。
面对一大早就发生的超性骚扰，到底看不下去的雫就介入进来了。
「等一下阿一！再怎麽说都做得太过──」
「喔，有了。这个，要给雫的吧？」
这麽一说，似乎是夹藏在裙子和腹部之间的地方，阿一就把包的很仔细的包装巧克力给拿出来了。是用秀吉风格在加热的吗⋯⋯⋯很担心巧克力会不会融化了。（注：这里的加热有母鸡孵蛋，充满爱意、细心呵护的意思）
学妹酱，整双脚并起来被扔出去，喘的粗气的同时脸还整个变红了。「因为试吃而圆滚滚的肚子被学长玩弄了⋯⋯」地在嘀咕着。
阿一，毫不留情就拆开巧克力的外包装，吃起里面的东西。
「啊～～～！为姐姐大人所准备的本命巧克力！竟然！就算你是学长，我也原──」
「果然，是有把什麽给放进去了啊。这是⋯⋯媚药对吧？」
「等一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麽」
雫的猛烈视线就往学妹酱扎过去。就连同学们也一样，像是在说「哇，这家伙下手了啊」就投以很扫兴的目光。
开始流出大量冷汗来的学妹酱，如脱兔般逃走了。
魔王绕到背後去了。然後，就将剩下放有媚药的巧克力放进学妹酱的嘴里，在她吞下去为止都用手摀她的嘴巴并把人给架住了。
姆─っ，姆─っ地在呻吟着的学妹酱，抵抗变弱下来就吞下去了。就在见状的阿一将人放开来的时候，
「给、给我记着───っ，你这个鬼畜的臭学长っ」
然後，在吐露完台词後就离开了。是速效性的强力药物吧。微妙地身体苦闷起来的同时，大腿内侧就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
「那个孩子，是从哪里拿到媚药的呢？」
正当淳史感到纳闷说话时，昇和明人就耸了耸肩膀回答了。
「她可是日常冒険系女子高中生啊。另外，可能是被卷入进什麽，而在当时得到的吧」
「很有可能而很困扰啊。尤其，是那孩子，好像有说捡到并带着秘宝了吧」
的确，每个人都点了点头了。
之後，在奈奈这群班上的女孩子所做的巧克力都有分给男生们的关系，就使得信治和良树就连着眼泪狼吞虎咽起来了。
事实上，在缪「爸爸总是承蒙您的关照，的喏」时，阿一就拿着要给同学们吃的小巧克力的拼盘，不论是女生或男生都津津有味地在吃起来了。
不知情月她们，「⋯⋯总觉得，好像很贤妻」地，面对缪那细心的应对，而使表情微微浮现出战栗了。
顺便一提，女生们所准备的巧克力，和给班上男生的不同，也有准备『要献给魔王大人』的东西，由班上的女生一人一粒将巧克力收纳在格子状的箱子里。
和要给班上男生的怎麽看就连注入的心意都不同，总觉得都让人可以感受到一股『认真』的感觉，那正是非常出色的巧克力。
香织和月，虽然以黯淡无光的眼睛在环视女生们，但在有条不紊的出色动作下，女生们都马上移开视线了。
而且，
「啊，这个是我的！」
说出来时，在铃往其中一个指过去的瞬间，龙太郎便跑去向魔王挑起决斗就不用说了。
当然，马上被赠以本命而酝酿出彼此都感到很不好意思这种刚开始交往的情侣所特有氛围时，男生们也说要去向龙太郎挑起决斗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在气氛热闹的教室的一角，辻绫子则是悄悄地将巧克力交给了野村健太郎，阿一他们虽然有注意到但都因为温暖的情绪而忽略掉了。
「？这里有巧克力，知不知道是谁的？」
永山重吾，好像注意到在确保住自己的巧克力不是男生们那种量产用的而发出声音了。
「啊，抱歉。我吃掉了」
「哇啊！？啊，是浩介啊。你在啊」
「当然在啊。我可是正常地到校来耶。从十分钟前就在你的旁边了」
嚼嚼地浩介动起嘴来。就这样所有人才终於认知到浩介。
途中，像是回想起来一样信治和良树就凑过来了。
「喂，远藤。你，怎麽自然地就吃起来了啊」
「诶？干、干嘛啊。我就不能吃啊」
「那是当然的吧！你这家伙，都有是本命的女孩子了吧。有几个了！没错，有几个了啊！这是给没有人要的男生用的！滚！像你这种『不经意的後宫男』给我滚！深渊卿退散！」
彷佛就像在驱赶恶灵似的。
浩介在招架不住的同时，姑且，解释起来。
「没有，我并没有得到巧克力。倒不如说，是我有要送礼物的打算」
冲击在男生之中蔓延开来了。的确、有听说『女性给男性』这种是日本才有的。在海外，『男性送女性来传达爱意』才是主流。
话虽如此，虽然是朋友实际要去这麽做，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感受到一股层次不同的冲击。
「⋯⋯这、这就是，若无其事的人类最强、吗」
「魔王的左右手⋯⋯真不是盖的」
「深渊卿的深渊⋯⋯别开玩笑了」
「不要叫我深渊之门」
就这样，直到爱子来举行班会为止都闹哄哄的阿一他们，陆续，就遭到第二、第三名学妹酱的袭击，或是被微妙地一头热起来的学弟们盯上阿一，就连放学时都被前来接女儿的白崎家的支柱在被女儿给赶回去的同时，平安无事地，回到家了。
爱子和香织、雫，甚至就莉莉安娜都被从王国带过来，这一天的夜里南云家就因为情人节的巧克力派对变的很热闹。
缪的综合巧克力蛋糕虽然很出色地做出来了，不过，却是生日蛋糕。它很巨大。阿一吃到一半虽然就有胸口灼热的感觉，不过，在浓缩咖啡的支援下全部都吃掉了。
面对阿一的外表，是心情很不错吃光光，就使缪好像有了做点心的自信了。看来是变成兴趣了。
因为比战争游戏，或和自卫队进行缠斗要更像个女孩子，用毅力吃光是正确的，使阿一爸爸在内心里面夸奖起自己了。
「阿一。虽然有毅力很不错，但是愿意将父亲的分分给我就更好了吧？」
「是缪为我做的蛋糕。我是不会分给其他人的」
多少，青着脸的阿一，和死鱼眼的愁。
其实在公司里，将从妻子和媳妇们义娘所拿到的巧克力全部都拿出来炫耀的愁，就被火大起来还是单身＆没有女朋友的部属们（+老婆回娘家去的部属下）发起政变，全部都被在眼前给抢走了。
结果，一个都没吃到，就这麽带着死鱼眼回到家了。
一句「就有感觉会发生这种事」，便吃起菫所留下来备用的熔岩巧克力蛋糕，现在大致上似乎有从精神打击中恢复过来了。
就这样，听着另一位露出死鱼眼来的人，蕾蜜雅在托儿所所发生的悲惨事件的同时，就度过了南云家的情人节了。
「⋯⋯九点了啊。畑山君，何时才打算要把东西拿来啊⋯⋯」
在没有半个人的职员室里，有一名教师。虽然已经加班处理一个礼拜的份量的工作了，但却还没有要回家的迹象。
最近，传闻工作很热心的他，之後，直到收到老婆要离婚的电话为止，都不断地在处理完未来份量的工作。
他说不定⋯⋯要成为校长的日子也近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背叛者的末路
明明就在梵蒂冈处於严重的混乱之中，观察到那情况後，就有个不知道为什麽应该是同伴而脱离现场的男人──勒达。
目击到这一幕的浩介，就对他进行跟踪了。
勒达，就在移动的过程中拦下一辆计程车展开移动，因此浩介现在就在那辆计程车的车顶上盘坐着。
不变地，会因为交通号志而停下来，不过，一辆接一辆行驶而过的汽车任谁都没有去注意到的浩介，在一边悠闲地放松下来的同时，便慢慢地拿出手机了。
然後，就打电话给目标对象。
『浩介！？』
响了一声後对方很快地就接听了。面对用吼的一样很响亮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就使得浩介不由得就把手机移开耳边。
在没有回答的情况下更显的焦急的对方『浩介！你怎麽了！？没事吧！？回答我！』地，发射出言语的机关枪了。
一直都在身旁的分身消失了。一想到「那个，让你担心了」地感到很抱歉的同时，浩介就急忙回话了起来。
「抱歉，艾蜜莉。让你担心了。我没事」
『浩介⋯⋯』
声泪俱下。就听见，很微弱地『太好了，太好了啊』的声音。
在涌起罪恶感来的同时，就因为艾蜜莉这麽样的担心而使心里感觉到一股温暖。在那个如同地狱一样的异界，真的很令人感到胆寒。艾蜜莉的声音，彷佛就像是暖炉一样，融化了浩介那颗冻结起来的心。
「你，那边现在如何了？没事吧？」
『嗯，没事。现在也因为凡妮莎的劝说下，正在接受保安局的保护中。呐，浩介，到底发生什麽事情了呢？』
做的好，使浩介叹出一口放心的气来了。狂战士事件平息下来後，便使得盯上格兰特家的人虽然就陷入在几乎无法好好思考的状态，但基於慎重起见这一点，凡妮莎才会慎重地做出坚实的判断。
就在浩介，要将发生了什麽事以重点说出口的时候，在那之前就有别的声音插话进来了。
『深渊之门。是我玛古达勒斯』
「我是浩介，局长女士」
不管讲几次都不会更正称呼方式。总觉得是代替寒暄的问候语。
『也包含先前Mr 南云的事在内，事情好不──』
『浩介先生！是我您的凡妮莎哦！您真的平安无事吧？』
『⋯⋯帕拉蒂捜查官。现在是我在讲──』
『格兰特家的各位都在我，没错，就是被・我・本・人安全地保护下来了！请夸奖我！请给我奖励！』
『帕拉蒂。给我差不多──』
『具体来说，要『你很努力喔，My Honey。爱你喔』地细语──』
随即，从电话的另一端，就响起了嗡嗡地机械声了。同时就听见『啊，在对我的外套做什麽─！那是我很喜欢金◯特务去订做的！？』地悲鸣了。（注：金◯特务，是电影「金牌特务/Kingsman」）
看来，局长的切碎机正活跃着。
『深渊之门。我要用扩音。请你报告一下』
「是，长官！」（注：这里是英文Aye，Ma'am）
面对如同野兽的低吟声一样，压抑住情绪的玛古达勒斯局长大人的『请求』，使浩介就在计程车的的车顶正座起来开始报告了。
只是简洁地做了报告，浩介就谈起分身会消失的原因。便听见从手机的对面，传来盛大地叹声了。
『竟然啊。会扯上意想不到的秘密啊』
「非常有同感」
『那麽，深渊之门。你的感想如何？他们，和你们一样吗？』
「那个，我是这麽认为⋯⋯多半，不同。虽然很类似，但⋯⋯对我所使用的专有名词并没有反应」
『会不会是在敷衍你？』
「我认为那种反应很自然。也没有在做那种谋略的美国时间吧。大概，掌握能力的规则，和我们不同。即便如此，还是太过相似，我想不会是全然毫无关系」
听见从手机的对面，传来多人在商讨的声音。归还者这种具有威胁性的能力者，其实还有其他人的这项情报，到底就连玛古达勒斯局长好像也没办法立刻就下达今後的方针的判断。
『呐，浩介。那麽，该怎麽办呢？要回来我们这边吗？』
就在保安局方面相互在商讨的时候，艾蜜莉很不安地询问了。那番话，如果不是浩介有误解的话感觉是带有恳求的意思。是「回来吧」「不要再乱来了」这种请求。
「我派分身过去吧」
『浩介你呢？』
「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说到底这次的事态各方面我没办法放着不管。现在，正在跟踪一名奇怪的家伙当中」
『⋯⋯这样啊』
就连在感到失落的同时，艾蜜莉都没有说出「回来吧」。是不想去妨碍到浩介所肩负的任务，和其意志吧。
总觉得，对浩介而言，虽然也感到很心痛，但⋯⋯
想办法将无形而感到苦闷的心情给压抑下来的同时，浩介就谈起今後的事情了。
「艾蜜莉。虽然这是之後的事，但等事情平静下来之後要不要去一趟日本？」
『去日本？』
「啊啊。我想是没问题的，不过，凡妮莎也同样，是个会小心在小心的人。因为梵蒂冈，和袭击梵蒂冈的家伙与我有关，所以肯定是会牵连到格兰特家吧？虽然送分身到我的家人那边和格兰特家两个地方就行了，但在一起我会比较放心啊」
接着便传来，艾蜜莉在和一旁的双亲和祖母，以及与凡妮莎在商量的声音。
不久，艾蜜莉就有点高兴地回答了。
『嗯，浩介说的对。另外，我也想要去见见婆婆她们。还有，局长──』
『深渊之门。我们也会同行。亚伦和我、帕拉蒂，以及几位捜查官吧。这边也必须要有人手，就请跟佩兹联络吧』
好像要藉这个机会，到南云家去拜访的样子。
「巴纳德吗。了解。但是，很那个吧？去我家是没问题，但就算去南云他家他本人也不在吧？」
『现在，我们这边稍微比较有时间啊。最壊，只要能和夫人中的谁会谈我就很满足了。Mr 南云是爱妻之人对吧？如果能给夫人带来好印象就十分有收获了哦。说得更直接一点，继续这样下去不管经过多久进展都是零』
「嘛，的确」
不愧是玛古达勒斯局长。似乎不会错失机会。
之後，在稍微聊过後，就传达说要去向南云家报告这次的事件顺便先取得联系，浩介就挂断电话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她们也同样，因为要做完各种准备才会出发吧，是要就这样子让分身从罗马前往伦敦早点去会合比较好呢，还是就在日本的机场会合呢。
在思考那些事情得同时，姑且，就去向阿一联络一下，不过，依旧无法接通。无奈之下就拨打到南云家的家里。
时间上，是日本时间晚上八点左右，应该会有谁在家⋯⋯
在响了好几声後，电话的另一头就有个年幼的女孩子的声音响彻开来了。
『你好！我是南云！请问是哪位！』
很有朝气。很有礼貌的遣词用语是教育出来的结果吧。浩介，不禁就感受一股暖意开口了。
「哟，缪酱。是我浩介」
『⋯⋯⋯⋯⋯⋯⋯⋯您是哪位？为什麽会知道缪的名字喏？』
「什麽！？等等，别闹了！是我啊！你认识的吧！？」
面对因警戒心而使声音变得战战兢兢起来再次提出询问的缪，就使得浩介不会真的忘记了吧地陈述起来了。
然而，就因为太过动摇而使台词产生失误了。
『妈妈──っ！！来一下！终於都打来家里喏！是我啊是我的诈欺──っ！！』
「等一下！缪酱等一下！真的不要闹了！是我浩介啊！？你爸爸的朋友远藤浩介啊！？」
南云家的家用电话，是神器。也就是说，能探查通话对象，也具有如果是可疑人物的话会透过对方的通话设备进行远端攻击的机能。
对自己的手机什麽时候会变成凶器而感到战战兢兢的同时，浩介拚命地在解释着。
然後，似乎那个作法有用了，
『咪呜？那个，浩介⋯⋯爸爸的朋友⋯⋯啊啊，深渊──不对，是远藤的喏！好久不见，远藤！你好吗？』
「诶？是什麽情况！？话说回来，刚才，是要叫我深渊之门⋯⋯不，那件事就先摆一边，你直接叫我远藤！？这麽称呼我！？」
『远藤，你太激动了喏。是发生了什麽好事吗？』
「并没有！倒不如说还去了一趟地狱了！话说回来不是那样啊！刚才是不是应该要『浩介哥哥』，用这种感觉来叫我才对？」
『缪是一个不会去念旧的女人的喏』
「讲那什麽话啊！假设不会去念旧是OK，为什麽会直接称呼？我，有对缪酱做过什麽吗？」
『没有。远藤什麽都没有做喏。只是，因为虚拟空间的训练，如果是从等级１的深渊开始进行攻略，我想就叫远藤会比较好喏』（注：全潜式虚拟空间，那个东西就是SAO 桐人所戴的那个）
「是游戏搞的鬼啊っ！？」
是为了缪所准备的全潜式虚拟空间型的神器。以前，就因为月和香织的错误操作而误入其中了。
能正确地使用它来进行训练的缪，会将包含浩介在内的姊姊们，从等级１模式开始进行阶段性的模拟战。
而且，在游戏世界中，浩介是个很巨大的深渊卿。
面对言行，而渐渐不爽起来的缪，即使是在现实中也会因为浩介在金字塔型阶级中处於最低阶层，好像才会做出这样的结论的样子。
『啊，远藤。换雫姐姐来听电话喏』
「啊，嗯。我明白了。但是，不是远藤，要叫浩介哥──」
『远藤君？什麽事？』
「⋯⋯没事」
浩介哥哥放弃掉种种了。
「八重樫今天也在你们那边啊」
『嗯。香织也有来。现在，正在和月进行摔角呢』
「这、这样啊⋯⋯其他人呢？你们那边没什麽什麽事情吧？」
『⋯⋯放心吧。虽然婆婆和义父还没有回来。发生什麽事情了吗？』
不愧是，观察力很好的雫。从浩介提问中读取到不稳定的迹象了。
浩介，就报告起前天，旅行中的阿一和希雅有来格兰特家的事，以及梵蒂冈的事情了。
『真是难以置信呢⋯⋯梵蒂冈内有会使用魔法的人和神器⋯⋯而且像地狱一样的异界⋯⋯』
「啊啊，我的情绪也还没有办法调整过来哦。话虽如此，那却是事实。现在，我正在跟踪那些人的同伴好像跟那群袭击犯有关系的家伙中。一旦知道什麽就会连络⋯⋯你们那边也没办法连络上南云吗？」
『等我一下』
看来，是去向月她们确认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我们这边也联络不上呢。只是，月，有说可以确信二人很平安我想应该人都平安才对』
「明明联络不上，却知道人都平安吗？是神器吗？」
『⋯⋯好像是『爱』哦』
「这、这样啊⋯⋯」
月大人。似乎可以透过爱来确认阿一和希雅是否安好。原理不明。
「总之，我还会在这边做各种调查。我想是不会有问题，不过，梵蒂冈想要我们的情报是事实，而那样的梵蒂冈却遭到袭击了。你们那边也要注意一下四周。也帮我跟大家联络一声好吗？」
『嗯，交给我吧。我会先提醒她们多注意的』
归还者集团，有着紧急时专用的念话回路。当紧急时，就会用「直接对大脑！？」这种感觉来传达情报的神器有分发给大家了。
『那麽，该怎麽办？我们也去一趟梵蒂冈会比较好吧？如果需要帮忙会过去的』
对於雫的増援提案，浩介显露出稍微想了一下的举动了。
「不用，我还应付得来。姑且，叫做『镜门』的东西被封住了，也有做过调查。不如说，还希望你们现在不要离开日本。那边有很多必须要守护的事物，事实上我也有要让艾蜜莉她们到那边去避难的打算。即使南云人不在，有八重樫你们在我就能放心」
『是吗？那样是没关系⋯⋯』
「必要时我会联络的。有月小姐在，一瞬间就能过来了吧」
『确实呢。我明白了。但是，远藤君也不能太过乱来。如果你让拉娜小姐，和艾蜜莉酱哭的话，我是不会答应的喔？』
「唔、嗯⋯⋯了解」
浩介，就这样如没问题地摸了摸胸膛的同时，也转达了一声以英国保安局的局长会和捜查官陪同为主旨，可以话好像和月她们见面问候一声。
就这样，在挂断电话的一拍之後，
「⋯⋯嗯。远藤，好久不见。剪头发了？」
「呜哇！？」
月大人，在行进中的计程车的车顶降☆临！！
理所当然，浩介跌落下去了！後方车辆逼近而来！使出空中连续跳跃！
「⋯⋯嗯，欢迎回来」
「你好我回来了！但是月小姐，真的拜托你不要突然就转移过来！」
浩介虽然在想办法在让跳个不停心臓可以冷静下来，但当下的原因却只是以无表情在纳闷着。
「话说回来，四周都没看见啊」
「⋯⋯你以为我是谁。有展开结界就没问题了。再说，艾蜜琳呢？」
艾蜜琳，指的就是艾蜜莉。初次初邂逅的种种，在非常疼爱希雅的情况下，使月也很中意艾蜜莉了。便取了那个绰号。
「啊～，她，现在正接受保安局的保护中」
除了香织和雫，还有莉莉安娜以外，基本上，浩介对夫人～们是会用半套式的敬语很礼貌地在说话。是因为怎样都抬不起来。哈腰的身姿，彷佛就是在对上司的太太感到畏惧的部下一样。
「难道，是来迎接的吗？」
「⋯⋯嗯。因为之前哭了，这次会有礼貌地去迎接」
还有⋯⋯接着，
「⋯⋯听说英国保安局局长想要见面。阿一不在的现在，身为正妻的我就必须要不被小看地去应对才行」
月大人露出冷笑说出那些话来。浩介在心里向玛古达勒斯局长合掌了。（注：这里的梗请参照月的日记系列，只要月行动起来会发生什麽事，就知道远藤为什麽要这麽做了）
好像是透过指定浩介的手机来进行反探测找出对象当前位置的月，就用自己的手机调查到保安局本部的座标了。然後，稍微将视线望向虚空时⋯⋯
看来好像是确定到转移处的座标了。
「啊，如果要转移的话，我的分身也可以拜托你吗？」
「⋯⋯嗯」
分身忽然就出现了。是要顺便一起转移到艾蜜莉的所在之处。
「⋯⋯远藤。必要时要联络。会帮忙的」
「月小姐，谢谢──」
「⋯⋯香织」
似乎是被强制转移过来的样子。突然被转移，扔在欧洲的香织，就以泪流满面愤慨的模样漂浮在眼前。
浩介，「就、就拜托了」地搔起冷汗的同时点头了。因为非常事态，真的需要帮忙的话会再请她们出马⋯⋯感到有点不安了。
「⋯⋯嗯。再见」
和降临时相同月大人突然消失了。不需要用传送门的瞬间转移。彷佛，从一开就不在这里一样。月大人，真不愧是月大人。太过自在的一面，与丈夫如出一辙。是一对很相似的夫妻。
「嘛，这样艾蜜莉那边就没问题了吧。⋯⋯局长的胃，可能不会以平安无事收场」
这麽嘀咕的同时，浩介直到计程车停下来为止就在让身体取得休息了。
行驶了一个小时左右後，计程车就在罗马市郊外停下来了。路上，进行过好几次没有意义的绕路和Ｕ字型回转，似乎是乘客要甩开跟踪者的样子。
然而并没有想到，人居然会是在车顶上吧。
计程车到达的地方，是一栋以红砖建造的古老教会的前面。地点，比起梵蒂冈市区周边还要让人更加有中世纪和托达斯氛围很宁静的住宅区的尽头。
下车的男人──三十五歳有着锐利眼神的勒达，胡乱地着搔起黑发的同时，在确认计程车已经完全离去後就往那栋房子走过去了。
敲了敲路线上的木制的门後，教会的门便微微地被打开来，出现了一位以混浊着眼睛在看着勒达的男人。然後，彼此很小声地耳语起什麽後，门便发出叽的一声打开来，勒达就被请到教会里面了。
将人招呼进去的男人，穿着一身的黑色法衣。如果这个地方是教会，那他就是神父了吧。
话虽如此，肥胖的体型、双下巴、混浊的眼神，还微微地飘散出酒味，意外地是个不正经的神父。如果没有穿法衣，怎麽看都会是个只会一直在喝酒的父亲。
教会里面很安静，怎麽看都没有有在星期天进行礼拜的样子。非常寒酸，或者说看起来外面都还比较温暖的地方。
在那样的，感觉恐怕是没有被使用的教会的最深处──祭坛的四周，有着四个男人。
乍看之下有着可以知道是穿着订制西装的人、穿着土木作业者服装的人、看起来还是学生的年轻人、穿着正好只是去散散步的居家服的老人。
这里，还要加上看上去很不正经的神父，以及怪异的梵蒂冈的关系人。完全，就是一组怎麽看都看不出是有什麽样的联系的一夥人。
「我听说了喔。好像是失败吧？」
西装男就用险峻的表情在对勒达说话了。其他成员也同样，都投以会令人感到不快的视线。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遭受到坐如针毡般的视线一齐看过来的勒达，就用飘飘然的氛围耸了耸肩膀便承受下来了。
「我完成了我的任务。奥马尔那家伙也完成任务殉教了。那些人会出乎人意料之外地奋战呢，运气很好呢⋯⋯或者是，『那一位』会失败呢」
「你讲得太超过了喔！」
穿着土木工作服的男人抓起勒达的衣领。勒达，在摆出双手举起投降的姿势来的同时，便再次开口了。
「然而，损害很巨大是事实。『镜门』也打开了。因此事态平下来，『那一位』，是因为发生了预期之外的事态而无法达成目的很自然地就这麽认为了吧」
「他可是要成为新世界之王的人喔！那种事情，不可能会发生的！是不是，是不是你和奥马尔办事不力了！？被感情给──」
穿着工作服的男人，彷佛就像在害怕什麽一样紧抓着的力气更往上加了一层。勒达在叹气後，就把穿着工作服的男人的手一扭而上，使对方因痛苦而发出哀号的同时便将人给踢飞出去了。
穿着工作服的男人整个背就撞进教会的长椅上。其眼神，隐约有着不认为是理智的暗色火焰在闪烁着。
「冷静。的确不是很完美，但『打开镜门』这个最优先事项达成了。『叹息之风』会往现世流散。在『那一位』的力量增强起来的现在，计画是不会有阻碍的」
就因为这一句话，姑且，就使得穿着土木工作服的男人将不满吞下去了的样子。其他人也同样，似乎都叹了一口振作起来了。
而，这时候，意外地所有人都沉默了。彷佛就像是拔掉电源的机械一样停下了动作，往虚空投以茫然的眼神。
然後，所有人便一齐卡啦地转动头部，将视线望向教会的天花板了。
「唔！？」
那个地方，就有着正感到大吃一惊的浩介。表情是，「是怎麽被发现的！？」地布满了惊愕。
同时，浩介注意到了。在即便是大白天都还是很昏暗的教会里，他们的瞳孔都隐约可见在发出红色的光芒。
响起，卡叽的声音了。所有人都拿出手枪。不是以威吓为目的，在刹那间就被呈现在眼前。不论哪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将板机扣下去了。
「呜哇！？杀意太强了吧！？」
连续的枪声。浩介整个人在天花板上跳动起来进行闪避了。
碎片立刻不断地往侧面的墙上撒落而去。对他们，全然都没有一颗将其看待成『神的家』的神圣感来看。
话虽如此，这种程度不是什麽大问题。也曾有与可以被称为是世界最强的神枪手的魔王大人为对手进行对超精密的神速枪战了。
区区六把手枪。没有被电磁加速的一般子弹，适度地瞄准所进行快速射击是根本打不中浩介的。
利用天花板上的梁和墙壁，以及支柱和电灯，灵活地在室内飞来飞去。
就这样，很自然地就迎来子弹耗尽的瞬间。
（装填时，不会有其他成员过来掩护。⋯⋯没有做过训练啊）
这麽想的同时，就在打算要换成冲锋枪的他们的正中央落地了。
「可恶──嘎噗」
「唔咕っ」
穿着工作服的男人和青年打算要把人抓起来似的摆出了架式，但在那之前就遭到掌打和肘击击中心窝而沉默下来。
接着，就使出一记空中回旋踢将才刚装填完毕的神父和老人的下巴一踢将人一起踢飞出去，然後再用脚後跟扣进西装男的胯下。
神父和老人都因为脑震荡而失去意识，西装男则是痛到翻白眼倒下来了。
紧接着就朝离最远的勒达的所在位置，滑溜地接近过去。一瞬就钻进怀里的浩介，虽然就这麽打算要使展肘击朝心窝打去，但
「──唔」
「喔？」
勒达自己往後一跳使威力减轻了。似乎有受到相应的伤害，而让他产生在抑制住呼吸不顺的问题。
然後，立刻将装填好的手枪对向浩扣下板机。
虽然发出砰地一声很响亮的声音，但贯穿的不是目标而是天花板。是浩介再次贴近过去，让手臂和枪口对向天花板造成的。
「啧」
一个砸嘴。勒达就伸出另一只手臂。虽然是掌打的形式，但在伸出去的同时却发出了叽的清脆声，刃器就从手腕那里弹出来。
浩介，往那只手一抓拉起来，像是要钻进内侧一样往前方深入进去了。在闪避暗杀刃的同时，就往勒达握枪的那只手的内侧一扭。并且，还促使体重也跟着移动起来。
「咕啊！？」
手被往无法动弹的方向扭去，身体本能地为了避开危机而做出行动。那也就是说，会无意义地就做出前空翻。在手被抓住的情况下也就无法进行受身，勒达的背就撞在坚硬的石制地板上了。
但是，勒达却没有停下动作。飞出状态下的暗杀刃的刀尖在对向浩介後，接着就迅速地动起手腕了。
那一瞬间，伴随啪叽地弹簧弹开来的声音暗杀刃就被分离发射出去了。
「稍微、给我老实一点」
轻易地便避开飞过来的刀刃之後，浩介将勒达的手往上拉起来的同时，就把脚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後，一口气拧下去了。
响起咕罗这种栩栩如生的声音。勒达就发出不成声的悲鸣了。
趴着倒下来，就遭到钢丝固定将手绑在背後。
「好了，虽然有很多事情想要问，总之，是怎麽注意到我的？而且还是所有人」
「⋯⋯」
勒达就算痛到紧皱着一张脸，却还是朝浩介投以不屑的眼神。就这麽呈现出，哪会让你称心如意的感受出来。
（唉，被问也不愿老实回答啊。只是这家伙，也好像是背叛同伴的人，用一般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吧）
叹气的同时，就往怀里摸索起来。啪的一声拿出来的，是一件类似将线绑在五块钱的硬币上的形状的神器。
「你啊，总觉得好像很忙的样子⋯⋯要不要就在这里退场，成为一名出色的村民？」
「啥？」
勒达先生虽然打算要一直缄默下去，但一听到太过意义不明话语，还是不禁自然地回应了。
──洗脑用神器　『赌上村民的骄傲』
水晶制的五元硬币就被垂挂在无法动弹的勒达的眼前。摇啊～摇，晃啊～晃。
「你会变得越来越～奇怪。你会～越来～越～奇怪」
「你，到底在做什麽～～」
很快地洗脑就开始了。发音马上就变得很奇怪，勒达先生的眼睛就开始旋转起来。即使秘密组织的人都很习惯战斗，但似乎还是抗拒不了村民的魅力。
但是，本来应该会就这麽发出「我是◯◯村的～喔」这种特定下来的话语，但这里却出现异变了。
刚才，在光线的明灭下以为是看错了的他的眼睛──再次，发出红色的光芒了。
「唔、喂。那双眼睛是什麽──」
「我受够了！我已经受够了っ！救我っ！！」
突然，勒达就反覆地发出苦闷的声音在说着「救我」起来。
意外地，就在会不会是『赌上村民的骄傲』所作动发生失误了呢正在感到焦急的浩介的眼前，勒达更加地扯开嗓门。
「到底要怎样才要救我！还不够吗！为什麽不回应！？ 以後有什麽可以拯救的，我会去救的！？已经忍耐不住了吧っ。忍耐不住，人类的污秽！！」
像是要吐血一样的呐喊。流着眼泪，可是，那双眼睛却不是在悲伤而是在感到憎恶和絶望。然後，就有了明确地愤怒了。
「喂っ，镇作一点！看着我！」
「够了，我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是地狱。有人类存在的地狱っ。为什麽，必须要保护你们！？是啊っ，没有必要去守护。不管怎麽牺牲自己，救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成为一群会输给诱惑而堕落的劣等种族，死光就好了っ」
勒达仰面，就使得浩介窥伺起勒达的瞳孔了。
勒达，持续在吐露出错乱、支离破碎的言语。
在那双闪耀着红色光芒的瞳孔深处，浩介看到某种东西的阴影了。注意到时，浩介的耳里也听见不知道是谁的低语。恐怕，是明显和人类相异的语言。如同会侵蚀心灵，在白色的地面上滴上黑色墨水而渲染开来一样的侵蚀之声。
勒达，正在遭受身分不明的『什麽』所影响！
「妈的っ。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吐露出咒骂的同时，浩介就举起『赌上村民的骄傲』了。
这个神器的本质就是魂魄魔法。是为了寻问所做的洗脑，或是为了後顾之忧而转换思想等危使用目的的东西，但加以应用的话是可以用来恢复精神的。
但是，就在效果产生效果之前，勒达，
「啊啊，是啊。就是这样。神没有回应。我就不会被拯救。那麽，『那一位』就是不在了。啊啊，求求你。请救我。我的神。我的王！」
以像是泪流不止，被弄壊一样的表情⋯⋯
「？　っ，王八蛋！」
勒达，嘴巴就吹起泡沫翻白眼了。身体正激烈地在抽搐。
恐怕，预先就在嘴里装上有的毒胶囊或是什麽了吧。浩介立刻拿出恢复药试图要让他喝下去，但抽搐实在很难应付。
然後，大限很自然地就到来了。噗通地，一个格外强烈的抽搐後⋯⋯勒达就不动了。
同时还注意到。微弱的呻吟声。
「什，你们也一样啊！？」
没错，就连刚才应该昏过去的人，都一齐服下什麽了。大概是很强的毒吧。仅几秒钟所有人就断气了。
在古老腐朽的教会里，一边在呼喊『神没有回应』，六个人就断送自己的生命。
「为、什麽⋯⋯」
就连浩介都傻住了。
而，这一瞬间，有一只手就往浩介的衣领伸过去。犯人就是应该已经死亡的勒达。他的手就用如老虎钳般的力气抓住浩介的衣领，使力把人拉近过去。勒达那近在眼前的眼睛整个通红，变得除了疯狂而使人感到可怕以外就感觉不出有其他了。
浩介虽然立刻打算要拨开，但在那之前，勒达就开口了。是与刚才的他似是而非，又难以形容极为令人感到不快的声音。
『崩解均衡。门不知不觉就会被打开来。奈落之王会得到肉体。展开永世的支配』
以像是浓缩起来一样，会令人类感到不舒服的声音，响起有如直接在扰动精神一样的嘲笑了。
睁得大大的眼睛，嘴里吹的泡沫的勒达在笑了一会儿，然後，又再次不动了。就连不稳定的气息，也已经消失什麽都感受不到。
既异常又异质，会使人感到害怕而颤抖的事态。回归寂静的教会，非常令人毛骨悚然。
愣住一段时间的浩介，随即就嘀咕起来了。
「⋯⋯像南云的人啊」
一展开行动就会轻易地破壊掉平衡，能自由地穿越世界的门打开来，啃食魔物的肉，从奈落爬出来的怪物。如此想来，是很容易支配地球的。
的确，很像我们的魔王大人。现在，正音信全无。
嗡嗡地摇了摇头，浩介赶走奇怪的想法。纵使，有点相似，实际上阿一并没有做出要征服世界的麻烦事。
以家人为首所重视的人们，是使他行动起来的理由。如果对那份『重视』出手，等待的就不是征服而是蹂躙。
「算了，线索⋯⋯还有其他的吧」
浩介想像到在如地狱般的地方相对的『那个』的同时，便重新环是整间教会而大大地叹出一口气了。
「总之，有复制好身份证⋯⋯就用匿名向梵蒂冈联络吧」
因为无法处理屍体，便将麻烦事全都丢给梵蒂冈了。
之後，浩介便用相机拍下从他们的怀里搜出来的身分证，也将他们的脸部相片都记录下来了。
然後，
「好了，这些家伙是什麽人，接点是什麽⋯⋯嗯～，看来就去调查一下吧⋯⋯」
一瞬间，要拜托保安局吗⋯⋯虽然是有考虑，但是，
「啊，说起来那家伙，对这方面的情报很擅长吧」
浩介，想到一名适合的人了。订下了接下来的行动。
然後，就将勒达放在怀里的信藏好後，就让他那总觉得还睁着的眼睛轻轻地闭上了。
「拯救者是谁，有谁可以得到拯救⋯⋯呢。勒达先生，你看见了什麽，又经历了什麽，才会意志消沉的吗？」
勒达的呐喊。那，一定是遭受打击，精力交瘁的人的呐喊。其他人也是这样吗？
那种可怕的低语，是在教唆那麽心力交瘁在寻求拯救的他们，去死的邀约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浩介，将眼睛眯起来了。
深知不知该如何才好的不讲理的现实。知道心力交瘁，是怎麽意思。也知道眼前想要得到的希望有多大。知道一度感受到挫折的人，要再振作起来有多困难。
所以，
「这件事，不能放任不管啊」
不能置身事外。要奉陪到最後。
站起来的浩介，便再无法再次说话的他们的遗骸面前默祷了。
然後，就以踏实的脚步离开教会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ＩＬＳ
在英国的某个地方。
在一条矗立着拥挤大楼的街道中，稍微外侧的地点，有着一家静静地摆放着木制看板的店舖。
──ＩＬＳ
字书写的可爱，就被装饰在拱形的玄关上面。
好像是店舖的名字。虽然非常小，不过，下面有着『Ｉ　Ｌｏｖｅ　Ｓａｌｍｏｎ』，这并非是某个组织或是系统的简称，也不知道是不是单纯很喜欢鲑鱼（三文鱼）
姑且，木制看板上像是正式菜单的菜色──有九成，都是鲑鱼三明治──不过，就因为被这样记载着，所以能让人直觉地就能明白这是一家以鲑鱼为主的咖啡店。
不知道为什麽，有以大大的字体厚重的笔触写着『穿过这道门的人，要给我抛开先入为主的观念啊』这样的文字，而在这串字的上方还画了二条线，在空白处还写上了『要自然地去享受鲑鱼三明治哦！』这种圆圆又可爱的文字。
彷佛，就像是山寨版的顽固厨师所写成的莫名其妙的字句，遭到女孩子直白地舍弃重写过的样子。
哎呀，实际上就是这样没错。
「店长～。你看！我画了一条很可爱的鲑鱼的插画了！就装饰在店门口吧！」
「我拒絶」
店里，有一名浅黑色短发长相很可爱的女性──是这家店的工作人员莎曼沙，很有朝气地举起了素描本。
见状，就被在柜台处一名持续擦着已经是被擦到闪闪发亮的玻璃杯且长相很吓人短发的彪形大汉──伍迪店长给明快地拒絶了。
「为什麽啊！？」
「你不知道！？」
莎曼沙酱，好像不知道的样子。感到很惊讶。
莎曼沙──是一名今年十九歳的女子大生，就在上大学会经过的路上的店舖中打工，有着散漫和迷信的壊习惯而让人有点困扰。
以前，在狂战士事件的那时候，就在被选为要引渡Ｇａｍｍａ制药的艾蜜莉的地点的店舖中担任员工的莎曼沙，就因为糊里糊涂地将一句「这家店的鲑鱼三明治，一点都不好吃！」给大声说出来後就被炒鱿鱼了。
之後，在很偶然所发现的ＩＬＣ中觉醒了对鲑鱼三明治的美味，就去向伍迪店长哀求要雇用她的这个原委。
在隐瞒了什麽，而在这家店里从事Ｇａｍｍａ制药方非法干员的伍迪，在被浩介开导而洗心革面之後，就这样经营起专做鲑鱼三明治的咖啡店了。
其实，在咖啡店的旁边，伍迪店长便活用了原地下社会的人的这个身分兼差起情报商人。最初，在奇怪的家伙也会出入的这家店的情况下，并没有要聘雇一般人的她的打算，但⋯⋯
回想起来了。「咦？这孩子，是那家店的人吧？是被老板拒絶，感到失落吗？」
总觉得气氛越来越尴尬了。然後，在看见一边很有自信地在称赞鲑鱼三明治一边将脸颊吃得鼓鼓的身影，并且塞着满满的整张嘴同时还让眼睛在闪闪发亮「我，要成为鲑鱼三明治的传教士！请雇用我！」说出会让人对将来感到不安的话语的举止时，就使伍迪店长屈服了。
就因为这样的经过而被聘雇的莎曼沙虽然成为了一名鲑鱼三明治的实习（？）传教士了，但对於ＩＬＣ的外观和经营风格甚是感到很不满的样子。
身为传教士，就要更加地去宣扬似的，该如去帮忙，改善这家店生意萧条的情况。
就连现在也是一样，正嗡嗡地在挥舞着素描本的同时在诉说着不满。
伍迪店长，露出厌烦的表情开口了。
「怎麽看都不适合店里的气氛吧。那麽可爱的插图，是闹怎样的啊。我的店，讲不好听一点，是一家专注於鲑鱼的咖啡店啊」
「就是这样，才会没什麽客人上门！要更可爱一点吧！要把目标放在年轻女孩上的身上啊！」
的确，被画在素描本上的插画，是一条足以被默认很可爱的鲑鱼在游动着的身姿，以及被画上去当成说明菜单用很可爱的三明治的绘画，如果放在外面的看板上，不管如何都能吸引到年轻女性的注意。
话虽如此，对伍迪店长来说，并不是要开一家让店里坐满年轻女性，而且还是时下流行的时尚咖啡店。
倒不如说，是相反。是熟客才会知道名店。会谢絶过路客，只要有懂得味道的常客会聚集而来的店就行了。虽然咖啡店的营收每个月都刚刚好打平，不过，情报店这边正好所以生活不成问题。
因此，
「我拒絶」
「为什麽啦！店长，你还有干劲吗！？你以为那样子就能拿下世界了吗！？」
在莎曼沙的心中，伍迪店长就像一名大师。当然，不是咖啡店的大师这个意思，要说的话就是在行家这个意思上的大师。
鲑鱼三明治道上的大师。不扬名於世界是怎样啦！好像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那麽，不只年轻女性，为了也要让男性来到店里，就用这样的插图如何！这是我的得意之作！」
这麽说着，莎曼沙便再次，举起素描本。
伍迪店长的表情整个抽搐了。像是在忍受头痛一样，一边在揉压太阳穴一边回答了起来。
「退一百步来说，会让这家店变得很可爱好了。但是啊，怎麽看那种插图都不可爱吧！？不会是怪物吧！是想到什麽，要用那种东西去吸引年轻男性前来！？要是放上那种东西，这家店是会变成一家品味很低的咖啡店的吧！你，是要让我的店变成怎样的风格！？」
在那里，有个被公认是鲑鱼的插图。鱼身上长有手脚，不知道为什麽有穿裙子，还啪眨地用鱼眼在眨眼睛。
的确，不管怎麽看都是一只怪物。
面对伍迪店长的吐槽，却使得在莎曼沙做出像是「真拿你没办法」在生气的举止後，就以宛如像是在师傅在对无知的弟子说教一样的口气开始做说明了。
「店长，你不懂吗？这个，就是所谓的『拟人化』。可是日本文化的精随哦！据说日本人非常喜欢拟人化。那种文化，现在，正蔓延到全世界而流行开来了哦」
「屁啦，莎曼沙。你在灌输的那番偏颇又不完整的知识，是帕拉蒂大姊教你的吧？」
「YES！就是凡妮姊教我的！」
好像，已经很熟稔而会用昵称来称呼凡妮莎的样子。明明是情报商人，却忽略掉正在被自己店里的员工给侵蚀了的情况！使伍迪抱头了。
而，就在这时候，某处就响起感到很尴尬的声音了。
「那个⋯⋯不好意思」
「噢喔！？　是谁──嗯，这不是老大吗！」
注意到时，一名正在苦笑着日本青年就出现在店里面。莎曼沙便「噫！？」地发出了吓了一跳的声音。
在没有制止住作为次文化传教士的凡妮莎的布教活动，而不知为何就涌现出一股微妙罪恶感来的浩介，在道歉的同时便露出了苦笑。
「有说过不要叫我老大了吧，伍迪」
「啊～，拍谢。都变成习惯了。那麽，头儿。今天来有什麽事？是跟平时一样，要外带吗？」（注：拍谢，在原文里面是用すいやせん。是对不起的方言版，这边是对应台语）
「不，头儿也有点⋯⋯唉，总之，算了。今天，我是来委托『那部分』的工作的」
「哎呀，是这样啊」
伍迪店长的眼睛，一下子就眯起来了。是一双原地下社会的人的锐利眼神。
坐在吧台席上的浩介，和气氛为之一变的伍迪店长相互在对看着同时，使莎曼沙的眼睛在闪闪发光了起来。
「你好，Mr 浩介。难得来，要不要嚐嚐新产品的鲑鱼三明治呢？　是我设计，店长说ＯＫ而刚做好的」
「莎曼沙，你好。又推出新产品了啊。嗯，这样啊。就趁伍迪去调查的时候就来吃看看吧」
对很常来买鲑鱼三明治的浩介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样地常客的凡妮莎，和格兰特家，甚至是保安局的局员也经常会来购买，所以和莎曼沙都很熟。
顺便一提，关於伍迪店长的另一种表情，正好在面试时就有向她说明过，所以莎曼沙也是知道的。就连有点非日常氛围也是，好像对好奇心旺盛的莎曼沙是很了不起的点。
在想要将那种气氛改变成梦幻般的观点上，正好会感到困扰。局员们也都离去了。
横眼向答答地往吧台深处走去，立刻就开始准备起鲑鱼三明治的新产品的莎曼沙，伍迪店长便和浩介交谈起来了。
「那麽，这次是一头栽进怎样的事件里了呢？是和『那一位』在森林放火的事，有关吗？」
「有你的，消息真灵通。那件事我也搞不清楚。因为联络不上」
「这、这麽说起来⋯⋯难道，是梵蒂冈的爆炸吗？」
将咖啡递给浩介的同时，就使伍迪店长露出又扯上一件麻烦事了啊地，有点被吓了一跳的表情了。
另外，伍迪店长所说的『那一位』，指的就是魔王阿一。
的确，针对如秘密结社的黑幕的说法，就使浩介每次都不由得会露出苦笑来。
浩介，从头到尾对梵蒂冈的事做了说明。
面对如浩介那种奇幻的人类，实际上也存在於梵蒂冈内的这项情报，好像对原地下社会的人，而且还是隷属於神秘组织的伍迪店长而言，是一件会感到惊愕的事实。
「果然你不知道啊」
「嘛，虽说是隷属於九头蛇，但俺就类似於肯西斯的私兵啊。是基层中的基层。靠佣兵时代的关系虽然有着情报网很广的自负，但对於一个国家所隐匿起的情报，到底是不可能有办法听得到的」
「嘛，这麽说是没错。话说，九头蛇的干部不知道吗？肯西斯好像也是如此，杰佛逊他们也一样」
「怎麽办？因为是有历史的组织所以我才想是不是会知道⋯⋯」
事实上，九头蛇的干部是知道的。只是，一想到那个组织的目的，即使出手也没有意义。再加上，花上很长的时间，去确认它的过程中，就遭遇过多次很严重的报复，就无法出手了。
闲话休题
「话又说回来。很想知道这些人的关联性。总觉得，有种是隷属於什麽组织的感觉⋯⋯」
「呼嗯？」
浩介，就让伍迪店长过目存在手机里在教会内横死的五人──勒达他们的身分证和脸部照片。
伍迪店长，接过手机看过一遍後，就把资料转存到自己的终端上了。
「乍看之下的感觉，不是列名在地下社会的人。可能得花一点时间？」
「要多久？」
「如果和我的资料作比对的话，一有消息就会联络。不过，这是头儿的委托，应该是超特急的吧。总之，请给我三十分钟」
「我明白了。这样子，就让我去嚐嚐莎曼沙的新款三明治吧」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传教士，不过，她很有干劲手艺也不错哦。就请享用一番」
正好把新产品的鲑鱼三明治端过来的莎曼沙，就因为伍迪店长的评价使心情变得超好的。便使得伍迪店长显露出「糟了」这种感觉的表情。莎曼沙酱。是那种会得意忘形，而脱稿演出的类型。
向要去店里面进行情报商人工作的办公室里面的伍迪店长挥挥手的同时，浩介便注目起被端过来的鲑鱼三明治了。
「来，请用。这是新款的『芥末味噌鲑鱼三明治』！」（注：辛子，在文内是翻成芥末。颜色就是蜂蜜芥末那种黄色的调味料，是使用芥菜花做成的。一般绿色的会称为山葵酱）
「芥末味噌！？」
新产品，似乎是和风鲑鱼三明治（？）的样子。看来，是在某ＳＯＵＳＡＫＡＮ的影响下迷上了日本的莎曼沙，是从味噌炸猪排中得到启发，顺势开发出使用味噌的鲑鱼三明治来的样子。（注：ＳＯＵＳＡＫＡＮ，就是之前提过的搜查官的日文拼音）
不是使用生鲑鱼，而裹上一层薄薄的面衣下去炸，再充分地抹上芥末味噌。爽脆的高丽菜丝似乎也有抹上美乃滋。（注：这里的生鲑鱼指的是有烟燻过的鲑鱼。实际上是有芥末鲑鱼三明治，但卖相会让你很没有食慾）
浩介就以有点感到不安的感觉放进嘴里。
一拍
「好、好吃⋯⋯」
「YES！YES！很不错吧！！」
莎曼沙，连续强而有力地摆出胜利的手势。
对莎曼沙来说如果伍迪店长是大师的话，浩介就是超级大师。或者说是导师。不，作为鲑鱼三明治之道的始祖，已经是鲑鱼三明治之神⋯⋯（注：文内的导师，西班牙或义大利语是「Maestro」。对应老师、主的意思，所以最後一段才会有「神」这个字的出现）
作为实习生，鲑鱼三明治之神的夸奖，正是最高荣誉！
「嗯。真的很好吃。不过啊，我还是觉得生鲑鱼的三明治是最棒的」
「！？」
莎曼沙以四肢着地的方式瘫倒下来了。砰砰地很懊恼在敲打着。会扬起灰尘，无论如何都希望她可以停下来。
「莎曼沙。可以给我一份制式的鲑鱼三明治吗？」
「⋯⋯好的。请稍待」
莎曼沙用彷佛就像是颜文字（´・ω・`）这样的表情往吧台的深处消失而去。似乎，离她要拿下『实习』的日子，还很遥远。
然後过了整整三十分钟後。
就在莎曼沙自顾自地在聊着鲑鱼三明治时，伍迪店长就从深处里的房间出来了。
「如何？」
「⋯⋯拍谢。并没有很可靠的情报」
伍迪店长感到很不好意思沙沙地在抓着头。但是，他的表情，与其说是单纯没有得到情报，倒不如说是浮现出难以言喻很不可思议的感觉。
「假如，那些家伙的背後是有个组织的话，这件事再去向委托情报局委托会比较好。透过保安局，如果是头儿的话是会动起来的吧？」
「我想大概是没问题，但⋯⋯」
从伍迪店长的样子来看，是有找到什麽了吧？使得浩介就视线去询问了。伍迪店长，替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再喝了一口之後就开始说起调查结果了。
「虽然用了各种方法去进行调查，但我不认为那些家伙和地下社会的组织有牵扯。律师、大学生、神父、届龄退休的原教师。加上土木作业员。不管哪一个身份都很详细。除了叫做勒达的梵蒂冈的男人以外。加上，根本就看不出与这些人的关联性。是在参加某种集会吗，或是有交易呢⋯⋯什麽蛛丝马迹都没有啊」
「是很高明地隐藏起来了吗？」
「不能否定那种可能性。所以，这种情况要去拜托情报局吗，不多花上个几天，认真去调查是不行的」
如果是拥有地下社会情报网的伍迪店长，浩介以为是不是就能找出与他们有关联的情报了，但看来事情并没有那麽简单。
「但是呢，头儿。我有发现一个稍微会令人在意『共通点』哦」
「共通点？」
「⋯⋯这些人，全都失去了亲人。这就是，所谓的悲剧性的事件」
「！具体一点的是？」
听到的是，律师男的未婚妻、大学生的双亲、神父的妻子和小孩、原教师的老人则是儿子夫妇、土木作业员的妻子也同样，都失去了。是被杀的。而且，不论是谁，都是被值得信任的对方给背叛了的形式。
浩介，回想起勒达在临终前的呐喊了。
──这个世界是地狱。有人类在的地狱
那个男人也同样，是见过会有那种感觉的『悲剧』了吧⋯⋯
「另外，还有一点。虽然是关於原教师的老人，和大学生⋯⋯」
对於伍迪店长的报告，浩介一下子就从陷入沉思的模样恢复过来了。
「在那次的事件後，有好几次都受到警察的关照呢」
「警察吗？又被卷入其他的事件里面了吗？」
「没有，但相反。是引发事件了哦」
「⋯⋯是怎样的？」
「就算是滋事，却没有达到需要逮捕起来的程度，但却要严格要去看管的程度，不过⋯⋯原教师是向妻子，而大学生则是向复数的朋友。不论哪一方，都为了要阻止对方的信仰而行动起来了呢」
──神没有回应。没有被救赎
浩介的脑海里，再次掠过了勒达的话语。
「叫做勒达的男人，是梵蒂冈⋯⋯信仰的圣地的人吧？配合背叛的行为来思考，这样一来，感觉就散发出相当强烈的一股臭味了」
「的确⋯⋯」
这麽短的时间内，就捞到很不错的情报。然而，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浩介却在心里向伍迪店长赠以了称赞的话语了。
而，就在这时候，像是不去打扰似的专心在画着新的拟人化插图的莎曼沙，其实有竖起耳朵在听，所以突然间就开口了。
「那个，Mr 浩介」
「嗯？莎曼沙，什麽事？」
莎曼沙，就连向浩介在攀谈的同时，都偷偷地在将视线往伍迪店长看去。在确认可以对话了吗，姑且，还有在向作为店长伍迪做确认吧。
这种，总是将自己当成是员工来看这点，虽然有点令人感到困扰却又恨不起来。这麽想的同时，伍迪店长便露出苦笑点头了。
「那个呢，去阻止对方的信仰是不是太过份了呢？这麽说起来，其实我的朋友也有过遭到损害的事⋯⋯」
「诶？真的吗？」
「是真的。在二个月前左右吧？那位朋友的男朋友的家里就发生了不幸，她，虽然有向我说会去扶持他，但在那之後，她的男朋友的样子就变得很奇怪」
「很奇怪，是指怎样的感觉？」
「变的很可怕，我朋友是这麽说的。感觉和平常有点不同。而且，去和他谘询的人，就包含了我在内的几名朋友。然後，就连其他朋友的朋友也都一样，好像相当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是吗？」
看来，从一年前开始，似乎就出现这种人了。一段时间後，会变回与以前没两样的模样，所以就没有演变成重大的话题⋯⋯
「是的。而且，那个⋯⋯」
「嗯？怎麽了？还有其他在意的地方吗？」
莎曼沙有点欲言又止。在催促她继续说下去时，便以「这种说法，虽然会有点怪⋯⋯」为前提说起话来了。
「大家都有说。彷佛──『就像是被恶魔给附身了一样』这样」
「⋯⋯」
寂静，在生意萧条的店里，就往更为寂静陷入进去了。是心理作用吧，有一种空气变冷下来的感觉。
打破寂静的人就是伍迪店长。
「头儿。崇拜恶魔，是存在的吧？」
「是有听说过。会出现在超自然的电影中，进行献祭仪式的那个，对吧？」
「嘛，没错。现实中，也是有那种崇拜恶魔的组织。当然，不只在地下社会的组织，也有被作为台面社会所认知的集团。到底，是不会去进行献祭，单纯，是对恶魔的存在这方面感到很有魅力的人也是存在的哦」
「嗯，不过，要信仰什麽是个人的自由啊」
在社会上，就有那种人吧。
事实上，九头蛇，也是个有在认真寻求超自然的结社。这部分，和神或是恶魔都无关，只是，单纯是以『由自己来使用神秘』为目的，在没有以宗教性的组织或价值观为基础的这一点，一般给人的印象就是神秘组织，而有点异类吧。
「那个崇拜恶魔的组织，在九头蛇还存在时，就有耳闻到一些传闻了。说到底，都是并没有证据，类似於都市传说的话题」
身为情报商人，会传达出免费的传闻，总觉得会使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吧。抠起脸颊来的同时伍迪店长便说起话来。
「是崇拜恶魔的集团喔，可不是组织哦」
「明明是集团，却不是组织？也没有被统领起来的暴徒吗？」
「不不不，被很吃惊地统治体来的不是组织的集团」
「？？？」
面对头上满是问号的浩介，就使得伍迪店长也「不懂什麽意思啊」地苦笑起来继续往下说了。
「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目的和信仰。但是，絶对不会聚集在一起。尽管如此，必要时却会有如商量好一样展开行动。在慢跑的女人、带狗散歩的男人、在踢足球的小孩、在巡逻的警官⋯⋯当下，任谁在眼前都会过着普通生活。平时会在周日去进行礼拜，虽然是很普通的人，但会在某一天，就突然就行动起来了」
「那是，怎麽一回事」
这麽说出来的同时，浩介，终於想起来了。当勒达他们在对话时，连什麽预兆都没有就看见浩介了。彷佛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时间点完全相同。
而那时候，他们的眼睛都有一股妖艳的光芒在闪烁着⋯⋯
「因为我的业界是在业界里面。行为奇特的家伙，或是做蠢事的家伙，都会以如都市传说的说词去揶揄，而我们会这麽去称呼。──『恶魔附身』」
如果，这是真的，即使以比喻来呈现，在没有精神上的问题下，而在真正的意义上被『恶魔』所附身的人，他们，平时会就以若无其事的模样在生活吧？混进社会中、混进家庭里，并且会突然就在某一天，顺从起心里的声音而做出另一个人的行动来了吗？
伍迪店长操作起自己的终端，将什麽给传送到浩介的手机内了。看见那个，就使得浩介纳闷了起来。
「大学教授？」
「内容我不是很清楚，但因为给人有一种如同是宗教学？感觉的教授，而在那方面就意外地很有名。⋯⋯刚才的大学生就有加入到他的研究会。顺便，那名教授，在这半年内就有利用过近三十次飞往罗马的航班了哦」
「⋯⋯嘿。虽然很细微，却是很不错的接点啊。不愧是伍迪。不愧是在鲑鱼三明治上大澈大悟的人啊」
「都是托头儿的福」
伍迪店长裂齿露出了很有男子气概的笑容。实际上，仅靠着三十分钟就调查到是真的很值得去赞赏的程度。
情报，只是拥有、知道是没有意义的。去分析、去推测，接着才产生出用处，这种情况就很多。所谓情报商人，说不定可以说就是将那种情报的碎片给整理成一项情报的工作也不一定。
这点，伍迪店长，无疑是一流的吧。即便咖啡店的经营勉强能够维持也才办法在生活上不会感到困顿。与其说是肯西斯所从小培养起来的小角色，不如说是很适合他的天职吧。
浩介将剩下的咖啡喝掉後，就从位子上站起来了。
而，这时候，
「那、那个，恶魔附身，其实不可能的吧？」
以类似我就要问这个！的感觉，莎曼沙提问了。从表情变得大大地抽搐起来时开始，和刚才伍迪店长所说的话，以及浩介的态度来看，看来似乎是感到害怕了。
话虽如此，并没有对奇幻的难人，和因那名奇幻的男人而被鲑鱼三明治所改变的男人，说出「絶对是迷信吧」
浩介和伍迪店互看了彼此，同时苦笑起来。
「等等，怎样啦！？为什麽这种时候，会笑啊！你是在说谎吧，店长！」
伍迪店长。抿嘴在笑的同时，就在对刚才所亮出来的怪物插画进行起报复了。
「莎曼沙⋯⋯不好意思啊。在我们继续往下之前，我应该要先让你离开才对」
「店长？」
「你知道吗？那种人是会找上知情者的」
「！？」
「走夜路，要小心喔？」
莎曼沙从头到脚，哆嗦～地在颤抖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砰的一声就让精心绘制的插图掉落在地板上。
浩介，就以真没有大人样的惊讶视线往伍迪店长送过去。
是注意到那股视线了吗，正当伍迪店长苦笑起来开口要说「是开玩笑的」⋯⋯
就在那之前，
「店长啊！今晚，请让我住在您家里！」
「哈啊？」
「你愿意让你宝贵的员工遭到恶魔的袭击吗！？这不好吧！我明白了！因此，今晚我就在店长的家里过夜！谢谢你！」
「等一下给我等一下。刚才是我在开玩笑」
伍迪店长，四十一歳。单身。住公寓。最近正和定居下来的野猫半同居中。
莎曼沙酱。十九歳。现役的学生。
「是案例啊」
「我明白，请不要用那种藐视的目光来看我，头儿。我并不是要让她感到害怕的」
面对浩介的嘀咕，使伍迪店长显露出在诉说饶了我吧的表情。
虽然，再次，向莎曼沙说「是玩笑话」，但是，
「不，我不会被骗的哦！我明白。没错，一定是他们，已经看到我了。所以，来开这家店後就会跟我的後面⋯⋯夜路上，一定会出现很不自然的人，总觉得会有一种很让人感到很讨厌的感觉，我就会走很快。然後，不知道什麽地方就会有哒哒哒地脚步声！回头望去没半个人！但是确实是有正在接近的脚步声！我跑起来要逃走，想办法回到家里。而且，会确实地锁上玄关的门，透过锁孔去看外面。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啊啊，太好了。甩掉了！不，或许是我误会了。嗯，一定是这样！我真是笨！自我意识过剰吧！好丢脸！吚。是说，将视线往房间里面移过去⋯⋯恶魔就在那里啊啊啊啊啊っ。店长啊！请帮帮我啊！」
「不如说，我希望头儿可以帮帮忙」
莎曼沙的壊毛病──迷信癖。或者应该说是妄想癖吧。总之，就像这样！如果当真起来，就不会去相信其他的事情了。
还没有摆脱妄想段阶，尽管莎曼沙一直哭却还是紧抓着伍迪店长不放。
伍迪店长的表情，一点都没有被年轻女孩给紧紧抓住而感到喜悦。在正常被拉扯的情况下，面对哭着说要过夜莎曼沙就露出一副兴致全无的模样向浩介送出寻求帮忙的视线。
但是，
「咦！？头儿！？等等，只有这种时候不要很套路地就离开到认知之外啊！？你人在的对吧！？还在店里面对吧！？」
「店长！是在和谁说话呢！？如果是Mr 浩介，他早就离开了不是吗！啊，没想到。恶魔的手已经伸向我了！？帮帮我啊，店长啊啊啊啊啊っ」
「我说，倒不如想要被帮忙的是我才对⋯⋯」
伍迪店长那感到疲惫的声音，都被莎曼沙激动地哭声给消除掉，任谁都没有听见。
之後，顺路要来填补肚子的保安局的局员，在看见一边哭一边在抓着人不放的莎曼沙，和抓对她的脸试图要把人给拉开来的伍迪店长⋯⋯
就判断出，伍迪店长要对女员工施以暴行。
是会演变成案件的吧⋯⋯
「是这里吧⋯⋯」
在英国，某间大学的雄伟建筑物的前面，浩介一边仰望着最上层的窗户一边嘀咕了。
那个地方，就有着经由伍迪店长的告知而成为线索的人物──莱利・利特曼教授的房间的所在之地。
浩介一个点头後，便进到建筑物内了。
「⋯⋯」
走在昏暗的走廊上，爬上了即便是有天窗但光线却难以照射进来的阶梯。
与艾蜜莉交往，好几次有前往她所隷属的大学的浩介，对这栋建筑物，有了一种总觉得『很不同』的感觉。
『属於大学做学问的建筑物』的这种印象，怎样都感觉不出来。
这种，更加⋯⋯没错，宛如，就像是迷失在幽暗的洞窟之中一样⋯⋯
（这麽说起来⋯⋯从刚才开始就没见到过半个人了吧。是停课吗？不对，还是，只有这栋校舍？其他地方一般都会有学生在的吧⋯⋯）
阴森森。在想这些事情的同时，便很自然地，就将力气往身体里注入进去。
就这样感受着很微妙的紧张感，浩介就站在利特曼教授的房间前面了。
没有事先约好。如果，他和勒达他们有什麽关联的话，说不定就会察觉到而逃之夭夭了。
因此，这时候就要如往常那样，用隠形来侵入到房间内──
「门没锁。不用站在那里，进来吧」
「っ！？」
已经都发动隠形了。但是，
（被注意到了！？）
而且，还是隔了一道门。
「怎麽啦？不进来吗？你是来找我的吧？」
浩介虽然有一瞬间迟疑了，但马上露出就下定好决心的表情将手握向门把。
叽的一声，响起门被转动开来的微弱声响。很特别地，回荡开来。
「欢迎。欢迎来到利特曼教室。话虽如此，来的稍微晚了呢。呐，驱魔师」
房间内，被大量的书籍所填满。平放堆起来的书籍建造出好几座的塔，呈现出什麽时候会倒塌下来都不奇怪的紧迫状态。
而且，一踏进去的瞬间，就感受到一股违和感。脚下响起了哗啦的声音。
仔细一看，整面地板，都泡了水。在满是书籍的房间地板上，有着深为天敌的浸水。太过异样了。
更加异样的是，很臭。
有一股很微妙的臭味。是什麽东西烧焦了一样，非常刺鼻的味道⋯⋯
浩介的身体，摆出临战态势了。
因为这股味道有闻到过。那种极度让人感到不快的臭味。而且就在最近。
在镜子对面的异世界。
「你⋯⋯是什麽人？」
令人不快的臭味，以及在书籍山的狭缝处的一名男人。一头黏贴在一起的灰色头发，全无生气满是皱纹的脸。很突兀的鹰勾鼻，炯炯地在发光着的灰色瞳孔。
年龄，大约在七十歳後半。
穿着一件一眼看过去便知道是质料很好的西装，一只手拿着拐杖，一身与年龄相呼应的身高。
那样的他──利特曼教授，面对浩介的提问而抬起单边眉头了。
「──『你，是谁』。哼，真是奇怪。以为你都知道，才来我这里来的⋯⋯妨碍到『那一位』的驱魔师。不，应该说是梵蒂冈的隐藏起来的王牌吧？透过勒达他们的情报，你的事我都很清楚」
（这家伙，知道我在那个世界的事情吗！？）
从浩介些微的动摇来看，便使得利特曼教授更进一步地去推测起来。
「你动摇了吧。是对我所知道的事感到很意外。然而，为什麽，会意外呢？我会知道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你就应该会知道。是追查到我，才来到这里的。⋯⋯呼嗯，假设那种前提消失的话，原来如此，你和梵蒂冈没有关系。或者，即使有关，却会与驱魔师无关。那麽，为什麽，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去救『母体』？为什麽，会来这里？而且虽说没有拿出原本就有的力量，能够从『那一位』那边逃掉的能力又是什麽？」
一个接一个，被赋予，利特曼教授像是在解开纠缠在一起的情报。
但是，浩介，却是对那等同於是在自言自语的教授的言行，没有办法去插上嘴。
（怎麽搞的？　不只很臭。这种感觉⋯⋯）
既黏着，又令人厌恶的气息。
而，就在这时候，是经过了怎样的思考过程了吧，利特曼教授的回答到来了。
「原来如此。你。你是──归还者吧」
是第几次的动摇呢。对这个房间内的异样氛围，和利特曼教授的话语，使浩介有了一种自己被吞没掉的自觉。在心中喝斥自己，尽快振作起来。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麽，还不清楚也就很合理了了」
「什麽？」
「关於这个世界的人们」
叩答叩答地，皮鞋和拐杖在敲打着地面的同时，不愧是身为教授的人，利特曼教授再次说起话来。
「你，不能无知。总使无法全知，人都必须要不断去与无知战斗。那才是，拥有最高知的种族，所要有的义务」
「⋯⋯」
「因此，一点，对於关於『他们』无所知的你，是不能不讲一堂课的吧。你，在『地狱』中和『他们』战斗并逃掉的你。封印了『镜门』，就可以安心了吗？抢回克劳蒂亚・巴伦伯格，就看见了未来的希望吗？」
利特曼教授的问题，那其实，只是近乎是自言自语。是在向浩介提问似的，而他的眼睛却是经常旁徨於虚空。
「你。的确。不打开『镜门』，『他们』是无法降临在现世。本质上没有肉体的他们，是超越不了『地狱』和『现世』之隔的。因为他们不具有维持存在的强度」
「是因为没有肉体？」
确实，不管怎麽砍，那些山寨饿鬼们都会再生。要并用魔法才能消灭。尽管如此，感觉是有肉体的。因此，浩介才会不由得就去询问，但利特曼教授，还是没有把目光放在浩介身上就继续往下说了。
「然而，凡事都会有例外。虽然很微弱，但他们是可以干涉现世进而产生影响。那就是，偶尔会听见的低语，或偶尔会出现的阴影，甚至是使人能确实地看见命运性的什麽」
是勒达他们，眼底深处所能看到的阴影。那就是，利特曼教授所提到『地狱的人们』这种东西。
「被强烈影响的人。会献上自己的身体的人。很多人类的心里都寄宿着他们。他们，因为只具有微弱的影响力，所以就具有能够发挥出最大影响力的办法」
然而──，利特曼教授的双眼，再次，捕捉到浩介了。
「『那一位』的力量大增，影响力也会増大。具有能与对面产生连接的人类就会增加，而且，『叹息之风』也会被施放到现世上来」
「──『叹息之风』，指的是那股血风吗？」
微微地，利特曼教授点了点头。其双眼，已经没有在看虚空。是在看着浩介。
「『地狱』与『现世』的间隔在动摇中。刚才，虽然有提到他们没办法透过『镜门』来跨越世界之隔，但⋯⋯现在则是另当别论。在这个间隔已经在动摇起来的现在，挟缝要连接起来如果有媒介的话，强大的个体就能维持存在，而降临到『现世』来了吧」
举例来说，就是镜子。能映照出相异世界的镜子，当有特别适合作为镜子的存在时，只要有他就能让世界之隔产生动摇。
例如，浓雾。紧闭着一寸前方的视野的浓雾也同样，都能让『现世』这种所在之处自己产生动摇。
以及，水。
世界，是以水来维系的。水，是通往众多世界的天然之『门』
浩介，突然就将视线往脚下落去。
「授课就到此结束。来吧，接下来就实际体验吧」
「啧！！」
速攻。一瞬间便缩短了距离，抓住利特曼教授的脖子就往地板上一敲。
利特曼教授翻白眼了。但是⋯⋯马上就咕噜地动起眼球来在捕捉浩介。不是灰色的瞳孔。是红色，炯炯地在发光的眼睛。
「门，要打开罗？」
「っ！？你っ──」
浩介的声音被消除掉了。
随即，就从冒出猛烈气泡来泡水的地板上，就有着无数的『什麽』伴随着尖啸冲了出来。


◎深渊卿编第二章　保安局の未来は…
如沸腾一样，地板上的水冒出惊人的气泡。
刹那，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可怕的尖叫声便蹂躏了整个房间内。
「──唔！？」
不可视的冲击往浩介袭来。抓住利特曼教授的头的那只手就被强制性地，一口气被吹飞到墙壁那里去了。
大量的书塔崩垮下来的同时，就以会将墙壁撞出龟裂来的力道使整个背部剧烈地撞了上去。
「噗哈っ」
肺部里面的空气被强硬吐出来，使浩介喘不过气来。
单膝跪地着地。视线往上抬时，就看见如提线人偶一样以奇怪的动作站起来的利特曼教授，和无数在墙壁上跑来跑去的影子了。
彷佛就像皮影一样，有着难以形容的形态的影子就用很惊人的速度在墙壁间交错，
「唔啊っ」
正侧面，再次受到冲击。浩介就被看不见的存在打飞出去，再次撞在墙壁上。
（怎麽回事！？有什麽东西在！？）
有某种东西在。无数数量的什麽。但是，看不见样貌。只有影子，就倒映在墙壁上。
掉落在地板上的同时，浩介就凭着直觉往侧面一跃。一瞬间之前的位置上便喷起水花，又再度使整个人陷没在背後的墙上。
孤注一掷，浩介，便抓准时间朝墙上的影子掷出苦无了。但是，苦无只是插在墙上，对影子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冲击由正下方而来。心窝被向上一顶，浩介的身体弯成く字形浮在半空中。意识到时，就有冲击紧接着就从正上方而来。浩介在没有时间呼吸的情况下就被扣按在地板上了。
紧接着，整只脚像是被抓起一样被拉起，就这麽用很猛烈的速度被扔出去。
飞过去的前方是一面很坚固也很古老的巨大书架。从肩膀上产生激烈的冲撞後，历经歳月的木头就因为冲击而碎裂，和大量的书本一起崩落下来了。
「呼嗯。虽然能显界，但⋯⋯只有影子吗。话虽如此，已经能干涉至物理性的影响。要完全显界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吧」（注：显界，是这里的专有名词。界字在这里有意象、概念体的意思）
炯炯地发出红光的眼睛，在看向已经毁损掩盖住浩介的书架和书山的同时，利特曼教授便自言自语起来了。
是伤得很深吗，浩介没有站起来。
利特曼教授在发出鼻音後，便拉动了下颚。於是，在墙壁及天花板、地板上跑来跑去的一部份的影子就往浩介的方向集中过去。
彷佛，就像是闹鬼现象一样，书架就被移开，大量的书就飘浮在空中。然後，被埋在书下面的浩介也一起浮起来了。
「唔っ，噗っ」
以脖子部为支撑点被抬起似的，双手就放在自己的脖子上的浩介便痛苦地在喘气着。是在抵抗吧，放出去的魔力虽然隐约地在发光着，但抓住脖子的力气并没有减弱。头部流出来的血，一下子就从太阳穴滑落下来。
「っ，泥、你っ，到底、是谁啊っ」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只是一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研究者」
「只是，研究者？　っ，别、别开玩笑了」
利特曼教授，视线就往浩介掷出苦无的方向看去。随即，苦无就擅自被从墙上拔出飘浮在空中。与之配合，映照在天花板上的影子就慢慢地往利特曼教授那边接近过去。
恐怕，并不是利特曼教授具有念动能力，而是不可视的存在收到命令在运送吧。
将被送到手边来的苦无拿起来，仔细地端详的同时，利特曼教授就以像是在继续授课一样口吻说起话来了。
「哎呀，是真的。我，只是想知道而已。神和恶魔、天国和地狱。那些概念，到底，是从哪里被产生出来的呢。我，想知道起源。只是想知道那些而已」
「恶、魔⋯⋯」
浩介，回味起一个关键词了。没错，在那面镜子的对面的世界所遭遇到的存在也好，现在，折弯自己的脖子那看不见的存在也好，啊啊，原来如此，确实就是恶魔。
即使是在未知的异世界，也会有未知的生物。那个啊，就是作为地球人的概念所熟知的『地狱』和『恶魔』
「可是，你。记录这种东西，是会因每个朝代的当权者的需要而被创造，被窜改。深入去考察及解释後，它的真实与否又有谁能证明呢」
用如同是在看路旁石子的眼神，利特曼教授便扫视一遍散落在整个房间内的书籍了。用炯炯地在发出红光的眼睛，看着泡水，或是在战斗的波及下变成惨不忍睹的书籍。
浩介推测。这种状况，以及利特曼教授的言行。那个，就是在故事里偶尔会听见而实现出来的结果。
「原来如此、啊。你，把灵魂，卖给恶魔了啊」
「是买下了真实。可以说是合理的交易吧」
「那个、合理的交易⋯⋯是从而得知的？」
连继续挣扎都没有，像是放弃了一样用空虚的眼神看向利特曼教授的同时浩介询问了。
利特曼教授，回看了浩介的眼睛。
「请告诉我你的起源」
这个，好像也同样是交易这东西。如果想知道自己的知识，就要告诉他浩介的能力的秘密。
「⋯⋯好啊？只是⋯⋯话先说在前面。说完以後，我可不想就这麽被杀」
为了探求，对手的男人才会将灵魂卖给恶魔。浩介的条件，并没有让利特曼教授产生犹豫。
「好吧。那麽，你。所谓恶魔，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你知道吗？」
我知道，将想要吐露出来的心情打住，浩介用视线来传达否定的意思了。
「你，是人类啊。恶魔就是人类的悲惨下场。只不过，附有，异世界这个名词的但书呢」
这些话，浩介在像是在哪里有听过。面对浩介眯起眼来的模样，感觉是在怀疑自己一样的利特曼教授，就以无论如何，都要披露出自己的知识而感到很高兴一样弯起嘴角来继续说话了。
「我们人类，称之为『地狱』的世界，正是具有与称呼为『地狱』相呼应的情况，在过去是被自然发散，而现在则是与当前的地球所发展起来的都市所相连起来的世界」
原本，『地狱』就是和『地球』重叠在一起的异世界。虽然有着世界之间的隔阂，不过，会因偶发性而对彼此的世界造成的某种影响──而出现神隠、超自然现象、ＵＭＡ等等──近似这种程度的世界。
而且，比地球还要更为发展的另一个世界的住民，就注意到地球的存在了。
「奇蹟、魔法、魔术⋯⋯在没有火的地方会有烟。被那些概念所产生出来的火种，没错，就是穿越过世界的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你，明白了吧。地球也同样，在很遥远的过去，在被称作是古代的时代中，也存在奇蹟或魔法。只不过是地狱的住民所带来的」
魔女是实际存在的。魔法使也是确实存在。传说的武具、被选上的勇者们、英雄也是实际存在的。就连神话中的幻兽和怪物也同样，都确实存在。
一切，都是藉由地狱的住民们所行使出来的『神之魔法』造成的。
「神的⋯⋯魔法吗？」
「没错，就是如此啊，你。地狱的住民们、恶魔，对过去的地球人来说是引发奇蹟──正是，所谓的神」
确实，对只拥有原始技术的人们来说，会使用魔法的人就等同於是神吧。况且，如果被授予那项神技，可以说被崇拜也会随之而来。
对地狱的住民来说，是与异世界交流的一环呢，还是具有支配的慾望呢，这点虽然不知道，但总而言之，魔法这种技术被地球人得到的结果，就使得地球也同样急速地发展起来了。
便是所谓的，超古代文明。
「但是，你。过度的力量会造成身体的毁灭，不论哪个时代都是如此。你明白吗？」（注：最前面一句，其实是跟最後面一句对接。中文语意会怪怪的很正常）
「我、明白。所以，才会被分开吧？」
「没错，被分开了。被分成神和恶魔。地球人和异世界人」
并非很明确的二分法。在地球这一侧会有异世界人，而在异世界人那一方也会有地球人。
但是，跨越二个世界，而爆发出战争来好像是事实。
结果，等同於神技的力量，就让异世界往『地狱』转变而去，败者们就被关进那个世界里面了。
「所谓恶魔，就是在战争中败北的异世界人，以及站在异世界方的地球人们的悲惨下场。详细的部分我的理解力虽然还无法追上，不过，为了在那个终末的世界活下去，他们便编织出只需靠灵魂就能活下去的方法」
同时，地狱上所狂吹的血风──被称为『叹息之风』，似乎就是以魂魄为起点而能够形塑出暂时的肉体。
话虽如此，『地狱』，原本就不适合具有肉体的人持续存在下去的世界。因此，就会像那些山寨饿鬼们那样，肉体就会经常处在不完整之下的丑恶。就连思考能力也是，有一定程度人的灵魂会如同人类的状态而特别优质，但一般人却只能依照本能去采取行动。
「那个，就是他们试图要降临的理由哦。如果能在地球上显界的话，就确实地维持住肉体。如此一来，很自然地，灵魂的格就会提升，而使他们可以再次恢复思考能力吧」
「只是、要这样吗？不、不对吧？」
「嗯。『那一位』，是打算要了结过去的夙愿。换言之，就是要统一并支配二个世界。想要克劳蒂亚・巴伦伯格，为的就是要用她来变得完整而成为强大的存在。像过去那样，『那一位』就能像是轻取一样，抑制住王们的回来吧」
「王、们？那是──唔啊っ」
虽然浩介打算在询问下去，但却被猛力地勒断脖子而中断了。
「呼嗯。虽然不是没有意思再继续在授课下去，但恶魔们都很焦急啊。就到这里吧。整个人接受了恶魔的意念，我终究只是个协助者。可没有能够命令他们的地位喔」
好了，就来说说你的真实吧。
利特曼教授的眼睛，以孕育出来的疯狂在诉说着。这应该说是真实狂吗。为了满足探求心而将灵魂卖给恶魔，地球会如何都不管且明确地下定结论的他的眼神，就使得跨越过无数次修罗场的浩介，感到不寒而栗了。
因为，
「感谢你的授课。我的真实就是⋯⋯要实际去体验啊」
刚才的话，就这麽原封不对回敬回去。同时，砰的一声浩介便消失。理所当然地，就出现在利特曼教授所拿着的苦无的位置那里。
「疾っ」
「唔！？」
即便说是恶魔，似乎也没办法捕捉到可以跨越空间的浩介。在利特曼教授眼前出现的浩介使出了空中回旋踢，捕捉到他的脸而把人给踢飞出去。
飞过去的地方是，浩介暂时隐藏起身影的巨大书架。然而，利特曼教授并没有朝那里激烈地撞了上去。
「总之，沉默吧」
失去书本的书架空隙，便爆炸似的被吹飞开来。现身出来的是，另一名浩介──分身。
没错，以倒下来的书架来隐藏自己之际，浩介便创造出分身并让他贴附在书架里面。分身也认真起来真心去隐形，而且在本体的浩介并没有放出魔力来强调自身的存在之下，才能赌上一赌而顺利地躲藏起来。
随着那名分身砸下去的後脚跟，使飞过去的利特曼教授遭到击落。从水平方向飞去的直角坠落。利特曼教授在地板上就像一条被抓上来的鱼一样弹起来了。
恶魔，行动了。墙壁及天花板上，无数的影子奔跑起来。实际上，房间内就有好几名恶魔在场吧。因为不可视，才感受不到他们的气息。或许，是因为显界还不完全，反倒才变成会使人感到棘手的状态吧。
尽管如此，直到刚才，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说话呢。当然，就是为了要套出利特曼教授的知识这个目的了。
但是，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打破这个棘手的状态。为了拖延时间，在没有适性下要花时间才能发动⋯⋯
「──『絶祸』！」
为了行使神代魔法！
黑色漩涡的祸星，在房间的中心被创造出来。花了二分钟以上的咏唱好不容易才发动起来的魔法，毫无缺憾地发挥出它絶大的效果来了。
书也好、备品也好、地板上的水也好，以及看不见的存在的恶魔们也好，将一切都拉进去，吞没。
重力魔法『絶祸』，和『黑天穷』相同可以将周遭拉进去，往内部吞没掉的魔法，但与最终奥义的『黑天穷』不同的是，并没有办法去消灭掉被吸入进去的东西。只能压缩。
大部分的生物，在那个时间点上会被压死是没有问题的，但恶魔他们因为没有完全显界几乎只是灵魂的他们能否压死就显得很微妙了。
所以，为了慎重起见，便预先适当地放入了炎属性魔法。
「啊～，痛死了。真是的，就自己跳进去被干掉。出色地被烧尽吧，恶魔们」
对应该为了跨越世界之隔，而将使用来当作通道的『水』给蒸发掉，都做到这种地步，就不会再出现新的恶魔了吧。
「唔っ、呜っ」
「嘿咻，可别打自杀的主意喔？」
使出脚跟落的分身，将利特曼教授拘束起来的同时，便去确认嘴里是否有异物，有没有在哪里放入药剂了。果然，就在怀里发现到一盒装有锭剂的小盒子。
浩介，迅速地就取出『赌上村民的骄傲』，打算要在恶魔的低语让利特曼教授发疯前，就使灵魂倾向我方。
上次，就是在『赌上村民的骄傲』完全发挥出效果之前就被排挤掉了。
恶魔的低语，对接受它的人来说具有强烈的暗示和洗脑效果，在魂魄魔法已经完全起作用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打消掉才对。至少，除非有遇上像被称为『那一位』具有异常力量的恶魔那样，具有强大能力的个体。
「但是，恶魔的起源，怎麽看都和从南云听到的和埃希德有关话题很类似啊。埃希德原本的世界应该已经毁灭了，应该是没有关系才对，但⋯⋯」
如果，根源的起源是一样的话神代魔法就可以说⋯⋯
浩介，姑且，就在利特曼教授的意识上设下保护，将『赌上村民的骄傲』，垂挂在他的面前了。
而，就在要摇～啊摇～之前，
「你，可以把心力放在我身上吗？」
「不好意思，我可不会让你拖延时间的哦」
「没必要去拖延。事情，已经正在发生起。你，归还者哟。我们，并没有天真地在看待你们。是与梵蒂冈同等之上在警戒。实际上，你们很有威胁性，但是，你。在一般人的注目下，到底是没办法去判别、应对的吧？」
「⋯⋯你到底想说什麽」
利特曼教授，扭曲着被浩介用回旋踢给踢出满脸鼻血的脸说话了。
「同伴、家人。还有⋯⋯艾蜜莉・格兰特是你很重视的人吧？」
「っ！给我睡吧！」
用最大效果，去发动『赌上村民的骄傲』。瞬间便捕捉到意识，就这麽已失去自我的状态固定起来。
紧接着，便立刻与分身连接起意识⋯⋯
那一瞬间，反倒是从分身那边传来紧急的消息了。
那就是现在，正遭受到袭击这件事。
时间稍微回溯。
艾蜜莉她们，在接到浩介的电话掌握了梵蒂冈的特异事态，和引发的现状後，保安局的主要成员就在局长室内集合了。
现在，亚伦便与巴纳德为首，要留在局里面的各课室的主任级人员，就玛古达勒斯局长不在期间要出国的安排彼此在协商着。
艾蜜莉她们，就孤零零地坐在一旁注视着局员们慌乱的模样。
「以上。还有什麽问题吗？」
不久，协调像是结束了，玛古达勒斯局长那麽说的同时便环视部下们了。任谁都坦率地在注视着局长。好像没有问题要问的样子。
「很好。那麽，就请你们做好各自的职责」
「『『『『Aye，Ma'am（是，长官）』』』』」
是一群被好好训练过的女王的狗儿们。格兰特家，同样都在心里认为，是给人这样的印象。
协调虽然到此为止了，但不知为何，局员们都没有人离开房间，而是就露出笑脸来往格兰特一家──基本上，是往艾蜜莉那里集中过去了。
像强袭课的主任巴纳德・贝兹那样，许多课员都是从事於粗暴的工作，面对壮汉们用笑脸聚集过来的景象，就使得艾蜜莉的脸颊微微地抽搐了起来。
「格兰特博士。好久不见」
「队长先生。好久不见了」
姑且不论凡妮莎，和在住家四周的护卫官们，强袭课的巴纳德平时就不太可能会去接触到。事实上，这是自狂战士事件以来，艾蜜莉和巴纳德所进行的直接对话。
其他局员们就更不用说了。唯一，就只有护卫官们的主任和同僚，有直接，好几次谈过话。
明明不太有接触到的机会，面对局员们相当友善的氛围虽然使艾蜜莉显露出困惑，但⋯⋯他们会靠过来的理由马上就得到判明了。
「话说回来，深渊那家伙没事吧？有说过话了吧？」
「深渊卿。是不是又再次卷入到意外的事件里了呢？真是厉害啊！」
「艾蜜莉小姐。深渊他什麽时候会来呢？」
「卿长怎样？如果愿意帮忙，我现在就飞过去一趟⋯⋯」
「我们这课也都准备好了喔？」
深渊卿很受欢迎。局长小姐，揉起了眉间来。说是会善尽职责，严肃地点头的部下们，却马上就深渊深渊地在逼问民间人士了。头会痛也就是这样来的吧。
「嚯喔～。浩介相当受欢迎呢。不愧是，艾蜜莉所看上的男人啊」
「等等っ，奶奶！你在外人面前说什麽──」
「不是吗，艾蜜莉。母亲，觉得相当自豪。浩介君，已经和亲息子差不多了」
「就是说啊。做父亲的，虽然一半感到安心，一半却有着复杂的心情」
面对意料之外，在国家保安局的局员们中很有人望且是女儿所思慕的人，就使得格兰特一家全都情绪高昂起来了。
「那，深渊就是我们，不如说是英国的英雄了吧！」
「好羡慕一起战斗过的巴纳德啊」
巴纳德的话使所有人都同意似的点了点头。
看来，对他们来说，浩介是英国的英雄的样子。最近兴起的美国漫画英雄，英国也同样不逊色的！如果有可以叫做是钢◯人或是蜘◯人的帮手，不管怎样我们的美国◯长，就是深渊卿！类似这样的主张。（注：这里的キャプ◯ン，是キャプテン・アメリカ/ Captain America，日文口语上会把美国省略掉）
听到这句话，就使得在椅子上的艾蜜莉变得更加娇小了。好像感到很不好意思在害羞的样子。英雄会有女主角相伴。自己就是那种角色，稍稍地在妄想而变得娇小的同时，还因为感到很羞耻而噗噜噜地在颤抖着。
面对艾蜜莉那如同小动物般的身影，聚集起来的壮汉们在露出暖烘烘的表情来的同时，就以「真不愧是，女主角！」的感觉兴奋起来了。
这下子，终於是使他们的女王额头上浮出青筋来了。那目光，如「给我差不多一点，去工作」地在诉说着。
实际上，玛古达勒斯局长，就飘散出一股冷空气来开口了。
「⋯⋯你们。说，是会尽到自己的职责──」
然而，在那句话要说完之前⋯⋯
黄金色的电光，就在局长室的中央奔窜开来了。
「──！？」
「っ、局长！」
亚伦，很快地就往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所在位置介入进去。巴纳德他们也同样拔出手枪站在艾蜜莉她们格兰特家的前面了。
面对前方不寻常的现在，任谁都都僵硬着不动，也是有他们是被锻链出来的精锐，但最主要的就是托深渊卿这个前例的福吧。
黄金色的电光更加激烈地奔窜着，不久便形成了一个闪耀着光芒的球体。
紧接着，那股光芒便突然爆炸开来。不由得，就使得玛古达勒斯局长她们庇护起眼睛来。
在光芒收束後⋯⋯
「『『『『──』』』』」
任谁都无言了。即是面对不寻常的现象都能确实展开行动的她们，就连玛古达勒斯局长，也不敢微微地动一下。动不了。微微地张着嘴巴，只能睁大的眼睛。
在她们的眼眸中映入着一个物体。
那是，一名，有着美丽这个概念的，完成形。
「⋯⋯大家好，是我」
第一句话，却很有喜剧效果。
没错，在空中出现的，就是让一头金色头发飘荡起来的──月大人。
头发也同样，裹上了一层黄金色的光芒，并且背上还浮现出一道光轮，更还是成人版的月大人！
从浩介那边转移走後，并没有直接进到里面来，而是在部分转移过来後便特意变成成人版且换装完成，在思考过种种演出後，月大人才抓准时机登场的！
即便是用絶世这个形容词，都还嫌不足。神的造形，不，倒不如说是女神本人的降临，在场的任何人都感到呆然且这麽觉得。认真演出一番的成年版的月大人，在各种层面意义上，就给人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月、月姐姐？」
相对於没有解除僵硬状态的局长室，响起了诚惶诚恐般模样的声音。艾蜜莉，像是在窥伺一样注视起月来。
月，有如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解除掉魔力光和光轮，便轻飘飘地落地了。黑色连衣裙风格的轻飘飘衣装，蓬松地伸展开来。蓬松的头发也轻飘飘的，彷佛使人就像迷失在梦中世界。
以巴纳德为首，任谁都呼耶～地迷恋上月大人的尊荣而抛出了灵魂。
面对那样的他们，使「作为魔王的正妻为了不被小看，第一印象天元突破作战！」确信成功的月大人，呼地喘着鼻子摆出胜利之姿了。
然後，将视线往艾蜜莉那边移动过去後，
「⋯⋯嗯。艾蜜琳，久违。剪头发了？」
「我没有剪」
嗯地一声，月大人不知为何就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个，月姐姐。你为什麽会在这里⋯⋯」
「⋯⋯是来接艾蜜琳的。还有⋯⋯」
月的秋波，向玛古达勒斯局长炸裂开来。但是，在那里的人却是和英国结婚被称为是铁娘子且是守护国家的要员。忽然间在回神过来之後，马上就以凛然的样子伫立着，然後就面向月了。
「初次见面。我是，夏洛・玛古达勒斯。国家保安局的局长。你，就是『魔王的夫人』没错吧？」
以对待长辈的慎重语气，但是，在絶对不谦逊的态度下，使玛古达勒斯局长面临意外之外的邂逅。虽然展现出毅然的态度，但亚伦等人，却是看穿玛古达勒斯局长显得相当紧张了。
彷佛，就像是去参加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层级，如果一步走错就会招致惨剧的国家安全上的紧急会议时一样的氛围。
那份紧张感，使得其他的局员的眼睛都清醒过来，同样地都布满着紧张感。
在充满紧迫感的房间之中，被投以话语的月，
「⋯⋯确实！我是月。是魔王的正妻的女人！」
充满凛然，若无其事地摆出姿势来了。单手插腰，另一只手就在眼睛前方摆出横向的Ｖ字的手势。重心微微地倾斜。以一副认真的表情。
彷佛，就像是某个地方来的偶像所摆出来的姿势。表情与其说是闪亮这种感觉，倒不如说是很正经八百。
痛感支配整个寂静的场上了。滴答、滴答地秒针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开来。
就在谁都动弹不得的情况下，静静地解开姿势的月，
「⋯⋯艾蜜琳，走样了。该怎麽办才好？」
「为什麽找我啊！？」
艾蜜莉被求助了。为什麽要自爆啊！如果感到後悔的话一开就要正常地去应对！只是这样在说着。确实，在看见朝虚空投以微妙的视线的月的侧脸後，也能看见像是在显露感到後悔的感觉。
对月来说，最初的演出上便确信给予对方「魔王的妻子，果然很出人意料啊！」这种印象了。
所以，要是这样玛古达勒斯局长如果采取小看人的态度，就会用冰山美人的月小姐模式来冷漠以应，要是不是那样而是采取有很有礼貌的态度反而就要解除掉对方的紧张似的，是有想过但⋯⋯
结果却相反，使得气氛一冷，内心里，有了丢脸到不行而颤抖起来的感觉了。才不由得去向艾蜜莉求助。
总觉得，房间里的视线在往艾蜜莉集中过来。
哆嗦地打了一个寒颤的艾蜜莉，急急忙忙，惊慌失措地让视线彷徨起⋯⋯
突然就盯着局员们看。然後，
「偶、我是艾蜜莉！是魔王的得力助手深渊卿的妻子！将要成为那样子的女人！」
手插腰，横向的Ｖ字挂在眼前，单脚默默地弯曲起来っ！！
泪眼，整张脸红起来的同时摆出姿势来了。
因为不知道该怎麽办才好，姑且，就觉得和月一起自爆就好了吧。
要死就一起死吧！月姐姐！
似乎，可以听见那样的心声就从噗噜噜在发抖的艾蜜莉酱那边传来。
气氛一～沉使整个局长室鸦雀无声了。但是，和破壊气氛的月不同，气氛显得就像是待在暖房中一样很温暖。对於艾蜜莉酱的贴心，大人们都显得很温柔！
艾蜜莉酱静静地变小了。双手抱头，脸就埋在膝盖里。不要看我⋯⋯⋯似乎可以听见那样的心声。
在艾蜜莉的牺牲下，房间内的气氛恢复了。月，重新眺望起玛古达勒斯局长。
用不快地，被公认是不快的眼神，在观察玛古达勒斯局长。
没错，不快的眼神，是月的注册标记。说到底，是正常状态。
然而，对第一次见面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来说，应该是不清楚那件事才对。倒不如说，面对被貌美的女性投以不快的眼神的景象，使玛古达勒斯局长咕噜地吞了一口口水，而让误解爆发开来了。
「偶、我是玛古达勒斯。是和英国结婚的铁娘子！被，被如此指称」
面对局长，拚命地让步，使所有全局员都哭了！到底，并没有若无其事地，就将手放在腰上摆出大致的样子！如果为了守护国家，羞耻和自尊都可以抛弃，真正的铁娘子就在那里了！
月，虽然显露出「诶，突然间是在做什麽呢？」类似感到惊讶的表情，不过，总觉得，连玛古达勒斯局长也同样，似乎是很努力地在让被月所破壊掉的气氛恢复过来吧。
噗哧地笑出来後，
「⋯⋯嗯。请多多指教，玛古达勒斯。我，也招待你来家里吧」
正妻大人认可了！我们的局长，得到认同了！使局员们一起哇地喧闹起来！
艾蜜莉，对现实解除了抱头◯防的状态，用不可置信的表情在看着玛古达勒斯局长。（注：カリチュ◯ガード，是东方幻想乡 红魔蕾米莉亚的防御技「抱头蹲防」这项技能的NETA）
面对那样的艾蜜莉，玛古达勒斯局长便用像是失去了什麽的明亮表情，微微地竖起一个大拇指了。艾蜜莉，面对局长的牺牲精神，哭出来了。
接着，露出微妙明亮感的玛古达勒斯局长就和亚伦他们一部分的局员，以及带着格兰特家，就随着月转移到日本了。
之後，「魔王的正妻，真的很不得了啊！在各种意义上！」地，使局员们都大骚动了起来。更一部份，还「如果成为魔王的下属，说不定，就可以再次在附近见到那个人⋯⋯」地，使得有了退休意愿的人们都摆出单手握紧的样子了。（注：マジやばかった，是小林家的妹抖龙中康娜的经典台词。而月的姿势就是在模仿康娜）
面对失去了什麽的局长大人，使局员──特别是主任们被魔王的妻子在各种意义上给夺去心神了。
国家保安局的未来，最终⋯⋯
另外，为了演出虽然是让浩介的分身在保安局外待命了，但对完全没有前来接人的月「啊～，很好。常有的事，常有的事啊」地在嘀咕的同时，便有气无力地进到保安局，被巴纳德告知月她们已经回国去了，就露出死鱼眼向月联络了。
有点难为情的月便慌张地回来，顺利地，将人给回收了。
对第二度见到月的局员们来说，对卿的好感度更往上提升了则就不用说了。只不过，浩介整个人却很感到悲伤就是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夏隆奶奶
南云家的客厅里，正处於很微妙的紧张状态。
产生出那股紧迫感来的人，就是坐在南云家相当柔软的沙发上的夏洛・玛古达勒斯英国国家保安局局长。
要是移开视线视线就死定了⋯⋯⋯
用如同是在这麽说的严肃的表情，在俯瞰旁边。
在那视线的前方，还有另一个产生出紧迫感的人⋯⋯
直勾勾地，直勾勾～～～地，在凝视着玛古达勒斯局长的魔王──的爱女。
她就是缪。
「⋯⋯」
「⋯⋯」
维持着无语，也不知道为什麽二个人动都不动。姿势是好好地挺直着背脊，仪态良好地将手放在膝盖上，只有表情却是相互地在凝视着彼此。
面对那样的的二人，使亚伦和凡妮莎，以及格兰特家的英国组，和月她们南云一家都咕噜地吞了口水在守望着。
交互地，左顾右盼，在看着缪和玛古达勒斯局长。
所有人都在想。
这种气氛，是⋯⋯怎麽一回事。
顺便一提，玛古达勒斯局长和南云家代表月所进行的对话，就没有特别的大问题下结束了。
艾蜜莉她们，是靠月的转移一瞬间从英国来到位在日本的南云家的。姑且没有凡妮莎所期待的『打开玄关後会出现大迷宫』这种情况，就连菫和愁这二个爱起哄的人也没有登场。
另外，在南云家这方参与会谈的人，除了月以外还有，缇奥、香织、雫、蕾蜜雅和缪。阿一和希雅就不用提了。菫和愁因为工作很忙，今天不会回来过夜。爱子也是今天晚上是不会过来的。
此外，护卫的局员们，现在就正在南云家的四周待命中。姑且，在日本有安排好移动用的车辆，但实际上，在要先求得友好关系的会谈场合上，与其说不希望好几名的护卫待在身边，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属於玛古达勒斯局长的顾虑（？）
就连会谈的内容也一样，玛古达勒斯局长有什麽要求，或者是没有设限的谈话，到底在照过面之後，事先通知一声在英国会采取的行动之後也就能够相互配合，在之前狂战士事件中与浩介交换约定且在没有改变的内容下，月也就没有特别的异议了。
如果做出那种事情来，月就当起月大人的打算，而那部分的酌情处理，到底，应该就要由肩负国家安全的人们的长官来扛起。
会有想要构筑起友好关系的想法就是，明确地向南云家方面传达一声，日後，愿意谒见的时候以及也有和月订下的约束，似乎才使得玛古达勒斯局长对会谈感到很满意。
就这样，结束完会谈，正当艾蜜莉她们要去远藤家，而玛古达勒斯局长她们提到要前往预定好的饭店的这个时候。
一直都很老实的缪，突然间，就做到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旁边，专注地凝视起来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即使「有什麽事呢？」地在询问，而缪是在在意什麽吧，就很热烈地在注视玛古达勒斯局长起来。不久，不知道为什麽，就连玛古达勒斯局长也同样无言地注视回去⋯⋯
终於受不了沉默的凡妮莎，
「亚伦，你是局长的助理吧。对这种气氛，想点办法吧」
「！？」
就这样，向亚伦讲起悄悄话了。亚伦，露出一副是宛如打算要将自己送往死地去的眼神看向以露出一副上司眼色来的凡妮莎。
「唔，别闹了！虽说是幼女，对方可是魔王的女儿耶！？要是损害到她的心情⋯⋯我是会死的！？」
「说起来，你可是将生命都奉献给国家了吧。好了，快去」
「太残忍了！话说回来，你也将生命奉献给国家了吧！」
「我的命，已经是浩介先生的。不能为了国家而去死」
「你可是保安局的捜查官吧！？」
亚伦和凡妮莎，偷偷地在上演一搭一唱，缪和玛古达勒斯局长那相互对望的视线则完全不受左右。
「⋯⋯蕾、蕾蜜雅？缪是怎麽了？」
很罕见地，就连月也感到很困惑，便向她的亲生母亲寻求解答。蕾蜜雅则是「啊啦啊啦，呜呵呵」地在笑着⋯⋯一句「我，去补充一下茶水」後，就啊啦啊啦呜呵呵的同时就很快地往厨房消失了。
「居、居然逃走了。将妾身达留下来」
「⋯⋯可恶，蕾蜜雅这家伙っ。太过明目张胆逃掉了」
香织虽然说出「啊，我去帮忙──」而试图要站起来，但却被雫按住肩膀给拦截下来。就在一句「倒不如，我去帮忙──」地说出来之後，就连雫的肩膀也被香织给按住了。
身经百战的妻子～们都难以忍受，由缪と局长所酝酿出来的气氛，就呈现出微妙的紧张感了。
不知道是不是听见四周传来的吵闹声，终於，使缪打破胶着状态了。
「局长女士」
「有什麽事？」
「你会害怕爸爸吗？姊姊们也会吗？」
「⋯⋯」
一瞬间，「缪你看你，干嘛在这种时候去挑衅！？」地，使月她们都投以看见可怕的孩子的眼神。然而，在一点都不有趣的情况下，便直接就感到困惑了。
另一方面，玛古达勒斯局长，则是语塞了。在她的『姊姊们』的面前。什麽样的回答才是正确的呢。适切地回答，纵使对方是一名幼女，但再怎麽说她都是魔王的爱女。
但是，就在找出最适切的答案来回答之际，缪展开行动了。正好，就将那小巧的指尖，贴在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手上。
「虽然没有在发抖，但是颤抖了喏」
话语充满矛盾。但是，玛古达勒斯局长并没有说出否定的话语。被看穿了，是这麽认为的。
即便是他国的大人物或是恐怖分子，玛古达勒斯局长都有不会被看穿内心的自信，但看来魔王的女儿，好像具有一副在他们之上的眼光。
不愧是魔王的女儿，这种事情有点太过异常了。是有这种能力吗。或者，是从父亲，或是像卿所持有的那样有得到特异的道具呢。
如果是这样，在这样的时机点上去交谈，是有何目的⋯⋯
在玛古达勒斯局长，提高起与对待月相同的警戒心时，缪又再次注视着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眼睛询问了。
「局长女士，守护很多人吗？」
「⋯⋯嗯。对呀」
「能守护很多人，是有很厉害的力量吗？」
「没有。我，没有像你们那样，拥有很厉害的力量」
「即使会颤抖，就算没有力量，都会去守护吗？」
「那是，我的工作哦。但是，没错。没有力量，这点要稍微订正一下」
面对幼女，姑且不论遣词用字，玛古达勒斯局长就以絶对不容小看的严肃表情做出回答。她的视线，就往亚伦和凡妮莎移动过去。
「他们，相信我的局员们，就是我的力量喔。而且，我信任他们。他们，才是国家保安局局长所驱使的『惊人力量』」
亚伦说了「局长啊！」後便婆娑地流起眼泪，凡妮莎则是摆出了JOJO立。是大鹏展翅的姿势吗？
局长视而不见了。
专注地，持续在看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缪，在听到那一番话之後，一拍。像是理解了什麽一样开怀地笑了。直到刚才，所感受到的紧迫感而显露出的严肃表情就像谎言一样，变成不论是谁都会莞尔一样的笑容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也不例外，露出有点吓了一跳的表情。
缪，面对那样的玛古达勒斯局长，就用很开心的表情说话了。
「那个呢，局长女士。缪也是，一点力量都没有的喏」
「诶？」
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眼睛变成小圆点。直到刚刚，都还在警戒到底拥有何种惊人的能力，而眼前的幼女，却真的是一名没有力量的幼女。（注：这边所有对力量的解释，怕大家错乱就统一成力量，其实有的是指本领、能力，而这里最接近的用词是异能）
缪的话，也使得月她们都睁大着眼睛。蕾蜜雅，还悄悄地从厨坊露出脸来在窥伺着。
「帮不上忙的话，就什麽事都做不了喏。谁都守护不了，就打败不了壊家伙的喏」
不会有那种事情。月她们，特别是，当下，在场的香织她们是这麽认为的。
过去，使阿一絶望，而化成破壊的化身时，站在他面前的人，就是这名小小的勇者。在那被碰触，光是那样就会使存在遭到抹消的风暴中，然而，缪却是一步都不退让。
回忆起那件事，使月她们「啊啊，原来如此」地点头同意了。
缪会做出唐突的行动的理由。那，一定，就是为了要去感受同理心吧。
自己，是无力的。但是，面对想要守护事物，也会也必须战斗的理由。
玛古达勒斯局长，和自己一样，只是，比自己还要更年长，而且还守护了更多的人。
因此，使得缪的兴趣被强烈地吸引了吧。
月她们，都因为缪那意外的真情，而露出温暖的眼神。
即使被赠与了许多的神器，接受了姊姊们的英才教育而日渐成长，但缪好像没有因此而傲慢起来。面对『强大』这种价值观都没有显露出空隙来，毫无疑问，就是魔王的女儿。
「只是指刚才的问题」
「咪呜？」
面对感到困惑的缪，玛古达勒斯局长回以真挚的眼神同时回答了。
「我呢，很害怕你的父亲。连你的姊姊们也是，都很害怕。你所说的『惊人的力量』，是可以将我所珍惜的东西，彻底破壊掉的东西。我感觉，非常可怕」
「米呜⋯⋯爸爸和姊姊们，才不会那样子的喏」
「嗯。就是说啊」
仅限於，不是将我们，或是谁，去做『蠢事』。而，在心底补充的同时，玛古达勒斯局长继续往下说了。
「就连刚才所进行的这场对话，我也是这麽认为的。岂止如此，如果利害一致的话便会相互合作。如此一来，你的姊姊们虽然会不开心，那份『合作』也同样，会成为我的、保安局的力量」
就是为此，我，今天才会来这里，玛古达勒斯局长如此说着。
一瞥向月她们看去时，月她们就以苦笑的感觉耸了耸肩膀了。为了彼此祈祷『合作』，不会变成『利用』⋯⋯这番言外之意，玛古达勒斯局长在正确地解读後点头了。
然後，
「所以，你不要像我这样。你，要去创造出，许多能合作的人。那全部，都会成为你的力量。如此一来，你就能守护什麽，为什麽而战了吧。你是魔王的女儿娘。那麽，就应该要比我，做得更加出色喔」
用很严厉，又让人感到很温然的眼神，如此统合起来。
一段时间，缪都专注地在看着玛古达勒斯局长。玛古达勒斯局长也同样，在看着缪。彼此，虽然都没有笑显露出坚定的表情，但丝毫都没有刚才那种微妙的紧迫感。
就在任谁都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不久，缪就和刚才一样，只是，更加地浮现出很柔和的笑容了。
正当这麽感觉之际，突然间，就缓缓地爬上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膝盖上了。
对此，就连玛古达勒斯局长都很惊讶。罕见地，就以类似被枪对准而举起手来的姿势，默默地接受了缪那可爱的侵略行为。
亚伦「啊哇哇，在对局长做什麽⋯⋯⋯局长！请不要生气」，摀着嘴在惊叹着，而凡妮莎则是在凝视着罕见的景象，缪将背倚靠在僵住的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身上，小屁股也磨蹭了起来。（注：类似小孩子坐在大人身上很不安分的模样）
找到最佳位置後，就抬起头来看着玛古达勒斯局长说了。被随着，非常闪耀的笑容。
「夏洛奶奶！缪，会努力的！」
「！？」
劈哩哩哩哩哩哩！！在场的每个人都幻视到，玛古达勒斯局长陷於晴天霹雳的景象了。
「夏、夏洛奶奶？」
用被吓了一跳的声音，玛古达勒斯局长反覆地说着。将一切都奉献给国家的她，尚未，被那样子称呼过。
亚伦「啊哇哇，怎麽会这麽称呼局长⋯⋯⋯局长！请不要生气！为了国家！」，摀着嘴巴在惊叹着，凡妮莎则是将那种罕见的景象一股脑地记录下来，缪则是朝愣住了的玛古达勒斯局长露出渴求的眼神扭扭捏捏起来。
「缪的奶奶。⋯⋯这麽称呼，不行吗？」
「我是缪的夏洛奶奶哦」
立刻回答了。在明确的表情下，英国国家保安局局长──陷落！
亚伦早早就翻白眼，凡妮莎则「我、我讨厌这样的局长！」在尖叫。
月她们在想。「咦？总觉得很似曾相识⋯⋯啊，就是和婆婆大人及义父大人那时候一样」
不在意周遭所发生的事，哗地让表情闪耀起来的缪，
「夏洛奶奶！今天就在我们过夜喏！我们来聊天喏！」
「诶⋯⋯这、这样啊。但是，缪。夏洛奶奶，等一下到饭店去如果不工作的话⋯⋯」
因为是突然间的出国，即使这边是晚上，英国却还是大白天。会谈的成功与否和内容都要和保安局本部共享，相反地还要接收另一头的报告，有许多应办事务。
缪，也是能体谅那种事情的。
「是很重要的工作喔。请明白。缪，是好孩子吧？」
「⋯⋯是的喏。缪是好孩子」
无精打采，感到沮丧。就连嘴里说出可以接受的同时，过夜的邀请被拒絶，还是使缪显露出相当失落的模样了。
因此，夏洛奶奶，
「亚伦。我要递辞呈。後面就拜托你了」
「局长！？」
「我不是局长了。是夏洛奶奶哦」
明确地宣言！被称为是守护国家的要员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放弃守护国家！
一切都是为了可爱的孙女。玛古达勒斯局长一辞职，就变成夏洛奶奶了！
总之，使亚伦翻白眼倒下了。敬爱的局长，会因意外的言语而使内心的容量超过负荷。凡妮莎，则是感到恐惧一样缩着身子。
「好、好可怕⋯⋯⋯我们的局长，被魔王的女儿堕落了！」
「凡妮莎。那种感觉我能体会，但是安静一点」
而，就连在吐槽的同时，艾蜜莉也同样朝缪投以感到战栗的表情。感到可怕的，不只是局长所讲出来的荒唐言行，倒不如说，是让她采取那种言行的来缪这一边。
「⋯⋯嗯嗯っ。那～个，玛古达勒斯？」
月，就在事态变得很奇怪的情况下，便以正妻的身上努力地挺身而出了。夏洛奶奶，却是以坚定的表情说话了。
「Ms.月。我想将缪收养下来成为玛古达勒斯家的养女，可以吗？」
「⋯⋯不可以已经是决定好的事情了哦」
月将不快的眼光扎过去。
看来，玛古达勒斯局长，在萌到不行的攻击下，多少失去理智了。
面对能使铁娘子，都软化下来的缪，重新注以战栗的神色。「咪呜？」地不明白似的，至少算是得救了吧。
如果是以此为目的而为之的话，没错，这样一来，如果那才是为了得到『合作』而故意去做的话，缪就不能称作是魔女而是应该称作是魔幼女吧。比起月她们，在某种层面上更像一名魔法使。
「夏洛奶奶。要辞去『局长女士』吗？」
缪，露出悲伤般的表情。玛古达勒斯局长的表情变成类似「！？」的感觉。
「是缪的关系？」
是自己，无精打采的关系吗⋯⋯就这样，缪失落了起来。
因此，玛古达勒斯局长，
「下次，再和缪休闲地聊天吧。夏洛奶奶，等一下还有工作吧」
以凛然的表情，如此宣言了。辞职的宣言好像会撤回的样子。亚伦也「回来吧った！局长恢复原样了！」地，表现出喜悦的同时振作起来了。
缪，同样地露出凛然的表情後，不知为何就敬礼了。
「工作，请加油的喏！夏洛奶奶局长！」
夏洛奶奶局长，使常在如冻土般的极寒表情，如恶梦消散一样恶梦答礼了。
艾蜜莉说。
「能那名局长女士，露出那种表情⋯⋯果然，南云家连小孩子都很厉害呢。对吧，浩介」
「为什麽，事到如今，才有实际存在感啊，艾蜜莉」
所有人都在想。
你，在啊！？
明明是被月带过来的，就只是刚好没说话安静地待着而已，浩介君（分身）却是被妻子～们给遗忘了。
某种意义上，说得过分一点，他也（与缪）同然。（注：括号内是帮助理解用的）
之後，艾蜜莉她们就离开南云家前往浩介的家里。
虽然月可以用转移送她们到远藤家，但因为在外面待命的局员们已经准备好车辆，所以浩介便推辞了。
玛古达勒斯局长和亚伦，还有几名护卫就这麽前往饭店。已经是来到刚过晚上九点不久，和远藤家的照面就留到隔天，结束後会经由大使馆便里回国事宜。因为没有出国纪录，就不能搭乘普通班机。
浩介这边，就与格兰特家和凡妮莎，以及原本就在格兰特家附近担任护卫且熟识的三名护卫官，以同样被安排好的车辆前往远藤家。
在玄关，被一群外国的男性围起来，类似大人的女性⋯⋯
那名女性，很慎重地在应对着南云家的众人。
是从那边调过来的呢，数台黑色轿车款式的车辆⋯⋯
附近邻居的眼睛，即使时间都来到晚上九点都还睁着大大的。「又是南云先生那里啊！是黑社会！外国的黑社会来问候了！亲爱的っ，该怎麽办！」「喂，你！不要光是一直看，说句话啊！虽然很失礼⋯⋯呼嗯，不管怎麽看都是成群的美女啊」「⋯⋯亲爱的？」虽然是这样的对话，不过，却是在各处的家庭内反覆地上演起来⋯⋯或许。
面对被附近邻居隔着窗帘的缝隙所注视过来的视线，总觉得有感受到的玛古达勒斯局长整个脸颊都抽搐了。「都不太有，非正式会谈的意义了」
住宅街里的魔王城。
到底就连玛古达勒斯局长，都没有预料到会这样。
来送行的缪，摇着手说起话来。
「夏洛奶奶！请努力工作的喏！还要再来玩哦！」
「嗯，我还会再来玩的。缪也是，有机会就过来玩吧。夏洛奶奶，不管哪里都会带你去的」
絶对，不能来找局长玩。这样子吐槽，面对娇羞的局长而产生的恶梦翻白眼的局员们要阻止是很困难的。
「亚伦，振作一点啊！要好好地守护好夏洛奶奶喔！的喏」
「咦！？　 只有对我直呼名字！？而且还一脸很了不起！？『的喏』，算是多加上去的吧！？」
缪，是看人的吧。在直到车子到达的短暂时间里，以缪为中心英国方的人就和南云家有时间可以谈笑，在那短暂的时间里，缪好像就藉由周遭的言行在观察了。对亚伦也是用正确的方法去接触的。
没错吧？就这样，缪在看着凡妮莎。凡妮莎很快地就竖起大拇指了。
「远藤也是！要好好地守护好艾蜜莉姊姊哦！的喏」
「果然我也是啊⋯⋯」
发出乾笑的同时，浩介，便去向一旁在「被幼女这麽说っ，被幼女这样对待っ。神啊！会温柔地对待我的女性，到底在世上的哪里啊！？」地以四肢趴地在呐喊着给邻居添麻烦的职业杀手温柔地拍拍肩膀了。
浩介露出温然的目光。亚伦「深渊卿。是我的心之友」地眼睛含泪微笑起来，浩介也同样「姑且算是朋友，就叫我浩介吧。称呼名字就好了」地一句并回以微笑了。
就这样，浩介他们就从南云家出发了。
有二台车分开来就前往远藤家去。
坐在第一辆车後座的人是浩介和艾蜜莉，凡妮莎则坐在副驾驶座，护卫官则担任驾驶。第二辆的後座则是坐着艾蜜莉的母亲苏菲、父亲卡尔、祖母西拉，驾驶和副驾驶则是护卫官，这样的形式。
车内的话题，理所当然就是娇羞的局长。凡妮莎，立刻就将拍下来的玛古达勒斯局长的笑容，发送讯息给人在本部的巴纳德他们。现在，本部正陷入在大混乱中吧。不论哪位局员的SAN值都会下降吧⋯⋯
网路犯罪的主谋，就是同为局员のＳＯＵＳＡＫＡＮ了。
「要是这麽做，重要的东西可又要送往局长的裁断机了喔？」
「但是，莱尔先生。如果将这麽重要的情报给隐匿起来，在被送往裁断机前，就会被同伴审判了」
驾驶莱尔・欧柯纳护卫官──三十五歳。是一名短发与黑色胡须很相配的男人──浮现出苦笑。
就这样持续一段时间，一边闹哄哄地在抬杠一边前进，就在再过十分钟之後就会抵达远藤家的时候，凡妮莎的手机就响起了来电铃声。
一看萤幕，那里有着『Ｍ』的文字。也就是说，是局长大人。凡妮莎的脸色一下子就发青起来。自己的犯行，已经被确定了吧。
话虽如此，那却是来自絶对女王的联络。不能犹豫，迅速地按下通话键！
「你、你好，我是帕拉蒂。局、局长──」
『帕拉蒂！遭到袭击了！你们那边的状况呢！？』
车内响起了怒吼声。那毫无疑问，就是在传达来自玛古达勒斯局的长的紧急事态的呐喊。
而，同时，
「莱尔先生っ！从右边过来了！」
「！？　──护盾２！有敌人！三点钟方向！」
和浩介的警告声同时，莱尔护卫官，以无线电联络紧接在後方的车辆同时就以很精湛的反应速度踩下油门了。急踩油门下，是为了要避免对方挡住去路。
但是，因为使用的不是局里的车辆而出现灾难了。比想像中还要没速度的车子，就遭到从右侧车道横插过来的车子撞上後车厢了。
「噫啊！？」
「艾蜜莉！」
在冲撞的当下，浩介便抱住艾蜜莉，才没有使艾蜜莉受伤。但是，即便如此高速横插进来的车子还是有冲撞到。冲击力很强。
加上，车子後方遭到撞上的关系，就让浩介他们的车子猛烈地旋转起来。莱尔护卫官以一脸拚命的样貌在操控方向盘将车子打直。
正好就在十字路口多亏那个地方很宽，总算是避免撞上护栏或是墙壁的事态了。就连轮胎摩擦而冒出一阵白烟的同时也同样，都在想办法去使车子停下来。
「马的っ。──护盾２！」
『这里是护盾２！没问题！六点钟有二道车前灯！四周的人影五！』
「了解！脱离现场！」
面对莱尔护卫官的怒吼，後方车辆──作为暗号护盾１的莱尔护卫官，就收到驾驶护盾２载着卡尔他们的罗伯・盖瑞护卫官──回以尖锐的报告了。
莱尔护卫官，在听到的同时便试图打档来让车子赶急前进起来。一想到刚才来自局长的警告，就知道不是单纯的事故。就没有必要留在这个地方了。
幸好，闯进来的车子在猛力地撞上护栏後就没动静了。护盾２因为跟在护盾１的後面才幸免於难。
但是，浩介他们的车子在用会让轮胎空转的速度前进起来不久，就有好几个人从正面闯入进来了。是三十歳左右的日本男性。那个男人，就朝要紧急前进起来的浩介他们，正面闯进来了。
就这样，扑上引擎盖，不在乎正处於行驶状态下，就用拿在手上的铁槌开始在敲挡风玻璃。
「这家伙搞什麽！？」
「难道っ，日本也有啊！？」
庇护艾蜜莉的浩介，看见将挡风玻璃打裂开来的男人时就大叫了。莱尔护卫官用突然前进到急停把男人给弹飞出去的时候，凡妮莎就朝手机的另一头大喊起来。
「局长！这边也是，就在刚刚遭到袭击了！没有伤者！袭击者是三十歳的男性。日本人！你们那边的状况呢！？」
『亚隆佐受伤了。是枪伤。没有生命危险。袭击者几乎都是日本人。其中一人还是制服警官。现在，被亚伦压制住了。车子被破壊，现在，正以徒歩移动中。就走在没有异常的人群哩，车子的数量很少。打算想办法回到南云家』
「了解。我们这边和远藤家会合後，也会去南云家的」
稍微可以松一口气的气氛流遍开来。凡妮莎的手机就维持扩音模式，隔着後视镜朝浩介看过去了。
「浩介先生，袭击者的情报。从刚才的反应来看，你知道什麽对吧？」
「啊啊。这些家伙是──又来了啊！」
已经，向本体传达出遭到袭击的消息。相对地，和利特曼教授的互动所得手的情报也分享完毕了。但是，就在要传达这件事之前，从前方十字路处就有一辆中型卡车冲出来了。
一看，是一家知名搬家业者的卡车。而且，那名驾驶的眼睛，和刚才的袭击者相同，都闪烁着红光。
「不行啊っ，路太窄っ。深渊！」
「浩介！」
路宽，面对从正前方冲过来的中型卡车是闪避不了的。即便躲开了，还足以能够猜到对方会做什麽。
如此判断的莱尔护卫官便大喊，对约定做出回应後，浩介便用手肘敲破车窗，射出苦无了。
「所有人，抓住我！」
单手抱着艾蜜莉的同时，浩介伸出另一只手，来让凡妮莎和莱尔护卫官可以抓住。
刹那。卡车的灯光便布满整个视界。像墙壁般，卡车就笔直地逼近过来。
然後，冲击。惊人的撞击声响彻开来。浩介他们的车子在翘起来向後倒，驾驶座整个被压扁。中型卡车的後轮也浮起来──
浩介他们，就在距离不远处的人行步道上在看着那幅景象。车子是不可能的，不过，要转移四个人是不成问题的。
经过几次的弹跳卡车和浩介他们的车才停下来。卡车上的驾驶，整张脸就埋在安全气囊内没有动静。是昏过去了呢，还是死了呢，没有时间去确认了。
浩介叹了口气便嘀咕起来。
「彷佛就像是在看殭屍电影啊」
「虽然是我喜欢看的类型，但实际去体验还是算了」
从四周的建筑物内，有人纷纷出现。仔细一看，是随处都会有的人们。虽然也有很多外国人，不过，多半都是日本人。只不过，每个人的眼睛都发出了红光。（注：这是某个恐怖电影的桥段，印象中会突然从正常人变成殭屍一类，很确定不是生化危机就是了）
兹兹地响起煞车声，後方车辆就在浩介他们的面前停下来了。
「艾蜜莉！你没事吧！？」
「父亲！嗯，我没事喔！」
以坐立难安的模样，卡尔就从车窗探车身子去询问艾蜜莉。
罗伯护卫官在制止这件事的同时，朝浩介他们扯桑嗓门了。
「如果需要车子我们就留下来，如何？」
一台车载不完。所以，护卫官三人就留下来，而浩介和艾蜜莉、凡妮莎便坐进剩下来的车子里先走一步，这个提案。卡车翻滚後幸好没有挡住道路。现在可以从旁边穿越过去。
迫近而来的人影。还有复数车辆往这里逼近而来。
然後，
──兹兹兹兹兹兹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在骇人的声音回荡开来下，就有无数的影子就穿越在四周的墙壁，及地面上。不知不觉，四周建物的照明就消失，就连不远处的交通号志的灯光也同样，在当下，消失了。
「唔、喂喂⋯⋯这次是怎样？」
「看样子，又是奇幻了吧？」
莱尔护卫官，拔出手枪的同时流出冷汗。凡妮莎虽然是在调侃，不过，表情变得很尖锐，完全没有平时那副在开玩笑的样子。
街灯不自然地在明灭。光芒从远处循序地慢慢在消失。在没有月光的阴天的夜里，人工照明消失的景象，就宛如，一道黑暗的墙在迫近而来似的。
而，同时，在浩介的脑海里，就响起无数的声音了。
那是，藉由发给每个同伴们的神器所发出来的念话。
『喂っ，有听到吗！？是我阪上っ！我辈很奇怪的家伙给袭击了！』
『各位っ，有听见吗！？是我奈奈！家里变得很奇怪！？谁可以来帮帮我！』
『优花啊！奈奈啊！我，现在，虽然人在外面但是四周却是全黑一片！还可以听见低语！我，拿恐怖片没辙啦！救救我！』
『妙子！？是我优花！我这边也被袭击了！有外国人，还有，看不见的什麽！』
『你们也是啊！？是我健太郎！现在，和重吾在一起！虽然有听见很恶烂的声音，不过，身影却是看不见！啊，重吾！？没事吧！？』
『是我敦史！这些家伙的眼睛都变成红色的，但并不是魔物吧！？砍了会很不妙吧！？』
『谁能来帮忙！是我斋藤！信治怪怪的！不，虽然平常就很怪了，不过，不是那种情况，总觉得就用很尖锐的声音在轻笑！啊，不对，平时也会那样子在笑⋯⋯总之，就是变得很奇怪！』
『哎哎！？大家都一样！？我，是铃！一进到浴室後，总觉得就出现了！现在，虽然有用结界来控制住，但这是⋯⋯头好像变得很奇怪』
陆陆续续传来同学们的紧急联络。
并且，浩介的──本体那边的手机响了。因为是处於情报共有状态，所以可以即时传来对话。
『浩哥！救我！爸爸他！！』
从政在通话状态下的凡妮莎的手机里，传来局长的声音。
『刚才，收到联络了。本部也遭到袭击。帕拉蒂，请你赶紧会合』
金宵，在这个阴天里，似乎恶魔，和被恶魔蛊惑的崇拜者们都出动了。
「浩介！」
是艾蜜莉的声音。终於，最後一条街上的灯光消失了。凡妮莎她们虽然有打开手电筒，但也马上就消失了。
在被黑暗笼罩起来读情况下，响起会扰乱精神的尖叫⋯⋯
「是在对着谁狂吠？」
浩介，顶起墨镜了。
在全黑之下。
上一话中，有出现浩介用手机去确认艾蜜莉她们的安危的情节，但是修正了。
仔细想想，分身被月带走就能共享情报了。
有分身在却是完全忘了有这件事⋯⋯


◎深渊卿编第二章　各自的战斗　上
「浩介！现在是晚上吧！而且还是一片漆黑耶！」
面对戴上墨镜浩介，使艾蜜莉确实地吐槽了。
但是，如果是卿就没关系！就旁人来看，向艾蜜莉竖起意义不明的大拇指来回应的卿，就让视线往逼近过来的崇拜者，以及回荡着吓人惨叫声的恶魔之影巡游起来。
打头阵的二名男崇拜者，朝卿扑了过去。
是一身破烂衣服的老年人，和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的中年男。各自，都用菜刀或铁撬武装起来。猛一看，看起来就像是游民和在黑心企业工作的上班族的他们的举动，就是个与外貌相符的外行人。
话虽如此，
「嘎啊啊啊啊啊っ」
「呜 啊 啊 啊っ」
一边流着口水一边发出尖叫，让红色光芒收缩起来的瞳孔其身影只能感受到一股疯狂的感觉。再加上，其行动是以出於肉体限制之外快得相当惊人。
用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来形容他们的样貌都不过分，足以使大多数人感到畏缩了。
实际上，艾蜜莉和卡尔他们身体都在发抖，就连见过大场面的护卫官们都在屏息以对着。
在那样的艾蜜莉她们的身後，响起很不自然得风切声。
是没有形体的人在干涉现世所带来的微小事象。恶魔，现在正往艾蜜莉她们的背後冲过来。
前方有陷入疯狂的二名崇拜者。背後有恶魔。
卿一个人，有点难以应付。
因此，
「──永无止境的梦幻卿」（注：小字是「深渊卿是无穷无尽的」）
并没有特殊意义，但还是结起手印这麽咏唱起来。
刹那，在卿前面的就出现二名，在背後一名的分身了。
位於前方的二人，就这麽以伏在地面上的姿势，像风一样穿过二名男性的身旁。
然後，崇拜者们便「咿っ！？」地一声发出悲鸣倒下来，在柏油路面上进行脸部滑垒了。
仔细一看，他们手脚都流着血，可以知道是在卿穿过去的时候双手双脚的韧带就被砍断了。
同时，第三名分身，就朝艾蜜莉她们的背後的空中一跳，更还是用没有意义的结手印进行咏唱。
「不好意思啊，一根手指都不会让你碰着的──『业火红旋风』」（小字：逆旋的深渊之暗焰）
产生出来的是，火炎的龙卷。像是在守护艾蜜莉她们扩展开来，随着夜晚的黑暗使赫灼的光芒将四周照亮起来。
如此一来，可以听见──看不见的人们在发出临终的惨叫声，使莱尔护卫官他们都发出「哇啊！？」这种感到惊愕的声音，然後，「是来自分身的浩介，为什麽是分身体！？难道，在眼前的是真正的浩介？不对，以我限制指向浩介的第六感来看，它正在说眼前的浩介是分身！」「唔，这种情况是⋯⋯真正的浩介先生，所使用的对吧？」这类艾蜜莉和凡妮莎的对话声。
卡尔他们，看见在这种状况下还能正常对话的女儿及SOUSAKA，就使得差一点就要惊慌起来的精神重新振作了。是相当了不起的事。
实际上，艾蜜莉她们的推测是正确的。
原则上，浩介的分身只能由本体产生出来。唯一的例外，就是要处在深度Ⅰ～Ⅴ下深渊卿模式要来到深度Ⅴ的状态，分身才能够产生出分身。
也就是说，与分身共享了这里的危机状况的本体的浩介，就发动可以立即进入到深度Ⅴ的限界突破用神器──最终・灵魂Ver.４了。
事实上，位在英国的本体，就在只有昏过去的利特曼教授在的房间内，一个人，正摆出了JOJO立的姿势。
在卿所产生出来的业火龙卷的照耀下，可以看见逼近过来的崇拜者，和交互飞身而过的恶魔之影。
崇拜者们大约二十人。大部分都是旅行者打扮的外国人，而混在他们之中的日本人，就和刚才的二名男性一样，都是一副很疲惫的样子，或异常的消瘦，甚至是很胖，有着那种模样的人们。
「是抱持什麽，才堕落的呢⋯⋯⋯不好意思，没有时间去想了。在我的深渊絶技的面前，趴倒吧」
「果然！浩介，就是卿呢！变成卿了呢！加油，浩介！要维持住自我哦！」
艾蜜莉，即使是在深度Ⅴ状态下，浩介都要努力！地在声援着。面对那样的她，使卿有了⋯⋯是不是可以安静一点的想法，总之就先不去管了。
卿，朝即使面对业火的龙卷都不畏惧，反倒还加足油门以急加速冲过来的车辆，让分身跑起来再次产生出分身来的同时，向同伴们发出念话了。
「各位，是我」
『浩介吗！？』
『远藤君！』
『深渊！信治从放出狂笑变成啜泣了！被袭击时就会蹲着不动！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能不能想点办法！』
一句『是我』，同伴们一瞬间就察觉到是浩介了。陆陆续续，便有通话传进来。当下，对所有人都平安无事的消息感到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对於和同伴们的羁绊加深了的深渊卿便发出了「呼っ」的声音。
然而，随即，
『⋯⋯远藤。别闹了快说明』
「Aye，Ma'am！！！」
明明是处在深渊卿模式深度Ⅴ的状态下，却在听见极度冰冷的声音时就立正不动敬礼了！
声音的主人，就是魔王的正妻吸血姫大人。
在横眼看向分身之一，将光◯化的小太刀，插在车子的引擎盖上的同时，就以重力魔法来让体重增加使车子倒立起来的状态下，处在深度Ⅴ稍微往浩介恢复过来的卿便开始进行说明了。
「听好了，各位。袭击者的真实身分，是恶魔，和他的崇拜者」
细节省略，浩介认为现在应该要简洁地进行传达。
提到，恶魔的崇拜者们，说到底是处在恶魔的协助者这个立场上的『人类』，絶对不是怪物。但是，摆脱肉体限制，即使昏过去都还会因恶魔的低语而觉醒过来的人就要小心了。
该不该杀就各自去判断，将人无力化的情况不是撞倒他，而是要确实地让他不能动拘束起来，使他处於无法运用起手脚的状态。
那种情况，就怕会自杀，为了防范，可以话就建议是先打碎下颚。反正，之後白崎能治癒，放胆去做没关系！
看不见的敌人──恶魔，物理攻击虽然无效但魔法是有效的。即便没有攻击魔法，如果可以附魔物理攻击也能奏效，等等。
「敌人，盯上的似乎是我们归还者，和与此有关系的人。现在，我正处在无限制产生出分身的状态下。需要支援的人，就告诉我该去的地方」
同伴们，「真的假的！？是对魔王战的模式啊！」「等一下！那麽为什麽要用那种痛言痛语的语气！？　你，难不成是伪物吧！（Ｂｙ优花）」，在各种意义上传来了惊愕之声。而，同时，也传来各自家人和亲近者的所在。
就连在交谈的过程中，都还在将再次冲过来的第二台车，遭到击穿挡风玻璃强制将驾驶从车内排出无力化、将袭击过来的崇拜者们的手脚韧带给扯断，使下颚发生啪嚓声，并且让分身增殖起来的同时，就让那名分身往同伴们告知的地点赶紧出发而去。
当然，也包括自己家。
『⋯⋯远藤。总之，对现在满街，都是充斥着这种恶心的灵魂，和干涉人类的奇怪力量做什麽都可以？』
「没错。那些家伙，是以镜子或水作为媒介来到现世，只是要怎样收拾比较好我不知道」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远藤，争取一下时间。五分钟──就能干掉他们』
「干、干掉？没事，好的，我了解了」
是发生什麽事情了吗。即使透过念话月的怒气都还明确地传来。虽然不知道五分钟後她要做什麽，不过，看样子恶魔达，似乎是惹毛了魔王的正妻，最强的吸血姫大人了。
总之，浩介，又再次一个人，一边哭喊着为什麽只有自己会遇上不讲理的倒楣啊，一边朝挥舞着柴刀的女高中生的脸，用分身赏对方一记飞身膝踢的同时，
「呼っ。那麽，我，便在月的时刻到来为止，来享受一下死亡舞蹈吧」
就这样一句，扭身起来的同，再次恢复过来的卿便做出无畏的宣言了──
『浩哥！真的别这样了！我要断絶兄妹关系了哦！？』
『浩介っ，为什麽要说那种蠢话！父亲他，已经快不行了！顺便厕所的门也快撑不住了！请你不要闹了！』
『窗户的玻璃我想花钱就能修好！不管怎样，要在家里被破壊之前，赶紧回来！还有，宗介去联谊了请你去接他！』
「啊，好，对不起」
马上，又再次恢复成浩介了。即使是深度Ⅴ，面对来自家人的严肃话语，似乎就在那一瞬间感到冰冷了。（注：严肃的话语上面有小字，认真说教）
看来家人就集中在厕所内在传来的双亲和妹妹的声音下按下通话键，多少，飘散出无地自容氛围来的浩介就去拨打哥哥的电话号码了。
◇◆◇◆◇◆◇◆
「去、去恶魔战斗我真的没办法啦～。优花、奈奈～，有听见吗？说点什麽啦」
『我这边也忙得很！有听到远藤说过怎麽应付吧！自己想办法！』
『最壊，就逃跑等深渊过来！加油～』
即使大楼还有照明，但不知为何路灯之类的东西完全都不亮，在没有行人通行通往车站的巷弄内，菅原妙子就战战兢兢地走起路来了。
茶色的卷发配合胆小的身影在摇晃，大大的眼睛现在也就快要飙出眼泪来。
外表，看似很大方又很有辣妹风的妙子，其实本性是很一板一眼的。就连时间来到晚上九点，会在这种地方闲晃的理由，都是参加完补习班的特别讲习要回家了。
那样的妙子，其实对恐怖系的事物很没辄。就连在游乐园也是一样，打死都不会去鬼屋。是那种假设，朋友们以来到游乐园玩所会有的兴奋情绪要进去鬼屋玩的话，即便会破壊到开心的氛围都会严肃到生气起来这种程度的没辙。
因此，就算在异世界中有亲身经历过与神之使徒战斗过的经验也一样，在可怕的声音和奇怪的影子就在四周跑来跑去的现实状况下，对妙子来说都是絶望的状况。
──叽兹兹兹兹兹
──人类！女人啊！！
「咿咿っ！？别过来！！」
在像是要抹去恶魔的尖叫一样发出悲鸣的同时，妙子便抬起手来如画圆般挥舞起来了。
然後，红紫的光，便以妙子为中心描绘出一道圆柱形的轨迹。那彷佛，就像是体操中的彩带，以选手为中心旋转起来在跳舞的景象。
途中，和刚才不同的尖叫声就响彻开来。那是，袭击妙子的恶魔们所发出来的临终惨叫。
「呜⋯⋯如果是这种情况，平时就应该将鞭子放进包包里啊⋯⋯」
妙子，不安地将视线往上落去。被那只手握着而将恶魔消灭掉的东西，就是一条细链。是一条随处可见很有时尚感的饰品，其实，那是系在妙子的迷你裙上的腰带的装饰品。
妙子的天职是『操鞭师』。具有不限於鞭，只要是线状的物体都能自由操控的天性的才能。
本来，是拥有被海利希王国给予，能伸缩自如具有电击能鞭子神器，但因为要去补习班，将鞭子偷偷放在包包里会很异常，所以现在才会没有带在身上。
万一，包包掉落下时，要是被看见鞭子突然就从包包里掉出来⋯⋯
面对那种，就像是男高中生在学校里大辣辣地扔小黄书一样的丑态，对妙子来说是絶对没办法容忍的。
话虽如此，一看见挂在墙壁上，明显有被使用过的鞭子，就使得妙子的家人⋯⋯特别是父亲和弟弟，都感到头上有三条斜线了。
姑且，为了慎重起见，以防被强行搭讪，或是陷入不测的事态下，絶对会将某种线状的物品带在身上之下，这次才靠它立下大功。
「啊啊啊啊啊！！」
「等等っ，怎麽搞的啊！？」
面对连就快要哭出来的同时，总算是来到车站走路前进的妙子，就有一名男性从旁边的巷子里扑过来了。是一名有着金发的外国青年，不知道为什麽在在说着「这样，这样我就能被救赎了！」的话，同时一边哭一边挥舞着铁管。
想哭的人应该是我才对，你是否会被救赎我是不知道啦，就这样在心里思考，妙子就挥动锁链了。
彷佛就像生物一样在空中奔驰起来的锁链，出色地就卷住男人的一只脚。接着，妙子在很快地一拉之後，青年就以单脚被举起来的姿势向後倒了。
铁管被打飞到空中的同时，後脑杓便猛烈地撞在柏油路面上。
不知何时出现的，就有另外一名外国女性从妙子背後的巷子里发出大喊声往那个地方冲过去了。一句「为了我去死！」，就又是自以为是，恐怕是用德语在呐喊的。
「我受够了っ！适可而止一点！」
迅速地让手腕的腕力产生效果後，锁链便将掉落的铁管卷起来了。同时，让身体旋转起来猛力地将手臂挥动起来。铁管，加上离心力，化成了更加凶恶的钝器。
发出咻咻咻地风声来的铁管，出色地，就抓住女人的脚让它发出了很响亮的声音。无视於像是扑过来一样倒下来的女性，妙子便以离心力使加速起来的锁链卷在自己的脖子上。
然後，扭动身体使锁链离开脖子後，以脖子为支撑点从侧面往纵向急速打转起来的铁管就从正上方朝刚才那边青年的脚直击而去了。又再一次，响起骨头碎裂的沉闷声响，顺便也使青年发出悲鸣了。
妙子的动作没有停止。立刻就将弹跳起来的铁管拉近过来。用很惊人的速度往妙子的位置飞回来的铁管就成了她的半个人。
这样的举动後，铁管就朝着从大楼入口处偷偷溜出来的中年男性的脸，给予了沉重的一击了。朝鼻血往上喷出来的同时向後仰的中年就这麽，
「──『雷蛇』！」
小小地嘀咕一样的咏唱就扣下魔法的启动器。
妙子就让铁管和锁链便带着雷光，很豪爽地，以自己为中心在旋转着。带有雷光如圆盾一样的铁管和锁链，便再次击溃掉逼近而来的恶魔了。
彷佛如火焰之舞般，妙子就让锁链无拘无束地不断在旋转着。以如空手般的手势，只是，一瞬间的停滞都没有，就朝着喷出鼻血来的中年男性解开缠住铁管的锁链。
以惊人的速度飞出去的铁管，不偏不倚，粉碎了刚才正要站起来且打算冲过来的中年男性的膝盖。
「优花、奈奈～」
妙子用很可怜的声音在呼唤好友。但是，对其攻击毫不留情，在看见四周的惨状後⋯⋯落差实在很难形容。那是很清楚的吧，单纯是忙於应付自己那方面的事情吧，特别是没有回应的优花和奈奈。
朋友们没有回应，既然敌人的身影看不见，只要不给对方有接近过来的机会便适当地持续全方位攻击⋯⋯妙子的心没有得到慰藉。
妙子的眼泪，终於⋯⋯，渐渐地，夺眶而出了。如果一旁有谁看见，说不定会「哎呀，妙子的模样⋯⋯」地嘀咕起来吧。
然而，那种模样的可笑，是变成妙子的破绽了吗⋯⋯
响起，一阵阵喀拉喀拉很奇怪的声音了。
忽然妙子就目光往音源的方向看过去。那是，一面小镜子。仔细看，是刚才，脚粉碎掉的女德国人，在浮现出疯狂的笑容後便将手往前一伸。
看样子，是把自己的小镜子丢出去的样子。
「诶，什麽⋯⋯啊！？」
注意到卿说过的话时，已经太迟了。
下个瞬间，脚下的小镜子便进出不可视的冲击了。
「呜唔っ」
在冲击袭击腹部下，使遭到吹飞的妙子说不出话来。立刻就用手臂来庇护，虽然多少有将冲击缓和下来，但妙子的身体还是飞了数公尺，背部就撞击在地面上了。
虽然咕噜地转了一圈处於单膝跪地的模样，但是已经没有让锁链旋转起来所创造出来的结界。说到等待而来的，便是从再次从侧面而来的冲击。
「呜啊っ」
再次被吹飞出去，使妙子在地面上打滚起来了。在异世界所锻链出来的肉体规格，虽然使她还留有余力，但姿势完全失去平衡实在很不妙。
果然，从巷子里冲出来的胖男，就往妙子扑过去了。
「噗─，噗─！！」
「等等，别过来っ，好恶心っ」
完全被压制在地，被喘着粗气的胖男用充满血丝的眼睛凝视，并且还有汗水滴滴答答地在滴落下来，使妙子不禁口出恶言了。
对此也不在意吗，男人歪曲出丑恶的表情後，便反手挥动螺丝起子了。
妙子的表情铁青起来。男人的体重有妙子的二倍吧。再说，在异世界即使有锻链却是缺乏臂力，灵巧和敏捷度才是妙子的本领。纵使能挣脱，但并没有可以一次就把人给推开来的力气。
（我这个大笨蛋──っ。太过大意了っ！啊啊っ，完了っ！！）
姑且不论对手是看不见的敌人，难以招架的恐怖状况，以及脱下限制的人类，无法去否定自己疏忽大意了。在有了会挨上一击的觉悟下，妙子咬紧牙来要承受痛楚──
而就在那一瞬间，一阵答答答地清脆炸裂便回荡开来了。
（诶？南云君？）
清脆的声音是枪声。而且，不仅是对妙子，更是对归还者们来说枪声所代表的就是阿一。
在妙子眨了眨眼的视线前方，胖男的双肩喷散出鲜血，同时，螺丝起子便直接掉落下来了。是伤到神经了吧。双手全都下垂着。从瞄准的角度来看，射击能力非常厉害。
紧接着，一句很不正经的语气的男声便响起来了。
「小姑娘，你没事吧！」
像将风切开来一样的锐利踢击，一脚就直击在胖男的侧头部。是很有威力吧，胖男翻起白眼飞出去了。这时，再次响起了一声砰地枪声。男人的膝盖被射穿。
「我是听见悲鸣才赶过来的⋯⋯这真是奇遇呢。──『局长。归还者No.１８，我遇上菅原妙子氏了。现在正交战中』」
『虽说是有预料到才让你过去的，不过，是归还者本人真是幸运啊。明了身分，就请求合作。可能会陆续而来，过来会合吧』
「Aye，Ma'am」
面对透过戴在耳朵上的通话器，在进行某种对话的男人，使妙子愣住的同时询问了起来。
「那个，你是谁？」
「哎呀，ＭＳ・妙子。是我失礼了。我是──」
打算要进行自我介绍的男人，只是，随即，就往正後方飞出去了。
是遭到恶魔的袭击吧。但是。男人也在被吹飞出去的同时像猫一样空中调整好姿势了。看来，在冲击袭击而来的瞬间便自己往後方一跃来缓和冲击的样子。即使是事前就有预料到，反射神经还是很惊人。
而且，在落地的同时便用单手进行後空翻再次往更後面飞越过去了。然後，就在一瞬间之前的位置柏油路便炸开来。
「这、这种应该是深渊卿的专业吧！我只不过是对人很专业啊！」
就连哭诉的同时，都还进行着从後空翻顺势变成侧空翻。同样，在一瞬间之前的位置那里空间产生摇晃了。
「ＭＳ・妙子！我是隷属於英国国家保安局的代理人，我叫亚伦・帕克！是深渊卿的・朋・友！不，说已经是好朋友也不过分！不，真的！我没有说谎！要让我说谎事情可是很大条的！所以帮帮我，Please！」（注：有特别用英文都是加重语气，而本身句子就是英拼）
「诶、啊，你认识他？那个，但是，敌人的身影⋯⋯」
「我数到三，请攻击我的右边！」
男人──亚伦的动作一变。闪避起，刚才那不可视的敌人的攻击，虽然全力动起来去进行闪躲，但还是略带迟钝。背对着建筑物，隐藏在左侧面的电线杆那里，像是整个滑了一跤一样显得很不稳。
「──『雷蛇』！」
妙子，便将雷光之锁，朝着亚伦锁锁的地方，照他所说的时机挥舞而出了。然後，恶魔的惨叫声就在虚空中回荡开来。
「咿、咿咿。是锁链吗！？还是电击的！？明明是美少女却有那麽凶恶的攻击！？好恐怖啊！请絶对不要打中我喔！」
面对朝自己的正侧面，以能将风撕裂开来的力度穿越而过的雷光之鞭，使亚伦欲哭的感觉发出悲鸣了。
但是，他的动作完全没有停顿下来。出色地在诱导恶魔的动向，给予妙子攻击的机会同时，像是不让崇拜者们往妙子集中过去、在让恶魔集中起来似的，如守护般在与对手过招。
侧翻的同时抓住对手的脚，就这麽折断并站起来，再用精密的射击射穿另外一名男性的脚。才刚立刻用单手侧翻起来，便射穿其他崇拜者的双脚，同时就以上下颠倒的状态，用脚夹住紧迫而来的另一名崇拜者的脖子，接着就扭动身体使头部往地面撞击过去。
「哎呀！？　刚才，有擦到了喔！？　ＭＳ・妙子！真的要小心啊！」
「⋯⋯」
咻咻地，妙子的锁链正将风切开来。那种锋，要比刚才一个人战斗时更加倍增。攻击往自己的四周横扫开来的同时，看清楚时机确实地朝亚伦的四周展开攻击。
就连瞄准，也有稍微配合去亚伦动作，而增加出准确性。
「咿っ！？为什麽，刚刚，会从我的胯下穿过！？　正常一点就能攻击到了吧！？」
「⋯⋯」
也是有不再是一个人，随着恐怖的状况的缓和而使身体的畏缩感降低下来的关系吧。
「哇っ！？　刚刚，是不是有意要打我啊！？我的脖子上！都发出叽哩、叽哩的声音来了喔！」
「⋯⋯」
也是有因为疏忽大意而受伤的事使妙子的神经绷紧起来，因而提高起集中力来了吧。
「好痛！？刚才，打中了！你打中我了！ＭＳ・妙子！不用那麽紧张！在稍微安全去瞄准──好痛！？我刚才有说了！好痛！？等等，你有在听吗！？　ＭＳ・妙──好痛！？」
「⋯⋯呵呵」
妙子的表情，总觉得显得很开心，亦或是令她陶醉一样。
在异世界，看过妙子发挥出挥鞭天职的本领的同学们，大家都知道。
虽然外表看上去是很大方的辣妹但骨子里却很正经八百，与太过嬉闹而令人厌恶的奈奈，及在关键时刻无法坦率起来的优花不同即使是个一板一眼的人的妙子，其实──
是个隐性的抖Ｓ。
没错，平时被隐藏起来性癖被刺激出来的妙子小姐，会配合高涨起来的情绪，而让攻击的效果也得到增大。
顺便一提，妙子的父亲在看见鞭子会感到冷场，不是去联想到女儿的性癖。而是有了「妙子啊，你也是啊⋯⋯」的感觉。是浮现出自己的妻子──妙子的母亲的事情了。
亚伦将崇拜者无力化，翻动着恶魔的战斗能力，不愧是，做为国家的王牌，杀手集团的成员之一。
众多的战斗经验，与天生的战斗风格，才有办法将恶魔引领到自己的战斗之中吧。
但是，他本人却是泪流满面。实际上就以很可怜的表情，时而悲鸣，时而在泣诉的同时拚命地在四处奔跑。
面对那种，事实上明明很厉害却没有成丑角，一年到尾都在感叹没有女朋友的代理人先生，使隐性抖Ｓ的妙子小姐⋯⋯
「⋯⋯好可爱」
显露出，彷佛就像是猫找到老鼠时的表情，同时就吐露出会明确使优花和奈奈感到很傻眼的感想来了。
在以前的圣诞节企划中，缪将一封信交给亚伦的寄信人的真实身分，嘛，就是她了。
到底，能否进展到恋爱呢，还是会以没有缘分坐收呢⋯⋯
不管怎麽说，亚伦那种所谓「会对自己温柔的女性」，是相当没有缘分的！
还有，１０话完结不了了。
这件事也很抱歉。


◎深渊卿编第二章　各自的战斗　中
「哇っ！！信治君っ！？　你是不是该恢复了！？」
在偏离繁华街的主要街道之外的小巷子的一角，一道走投无路的声音响彻开来了。那是斋藤良树的声音。
还有在他的侧面，在巷子的正中央以三角座坐着，把脸埋在膝盖里，扑簌簌在哭着的中野信治。
良树心想。「这家伙，真的烦人啊⋯⋯」
总之，现在，他们正很明显地遭到复数不寻常的人们，和看不见的敌人──恶魔袭击当中。很想要他快点站起来、逃走，或是战斗吧，但却是不可能的。面对太过难看的模样，便不得不去想，乾脆，就这麽放着不管好了。
话虽如此，
（唉，我做不到啊）
朝挥舞着金属球棒袭击过来的外国男，射出风的炮弹同时良树浮现出苦笑。
不可视的炮弹不偏不倚直击了男人的脚，双脚被绑起来弯曲起来折成了逆く字形。
并且，在感受到背後的风有不自然的流动瞬间，良树就如拔刀术一样，以回过身的样子举起手臂了。
「──『风刃』！」
然後，沿着手臂的轨迹鋭利的风刃便飞出，紧接着，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惨叫便响彻开来。
让警戒的视线往四周巡游起来的同时，看见还在哭着的信治时就叹了一口气。只不过是，没办法抛弃他。也不想这麽做。
一道影子就在墙壁上奔跑。朝那里发射出风刃。⋯⋯没听见临终的惨叫声。
就在以为干掉了的时候，头上的风晃动了。
立刻，就踹飞三角座着的信治，连自己也退避开来。
「──『风壁』！」
而在感受到四周的复数风啸声，朝全方位展开如暴风般的风之障壁时，
──兹 兹 兹 兹 兹 兹 兹！！
不知何处响起了不甘心的声音。
「喂，信治！没事吧！？」
「信治⋯⋯我没事，才怪」
「你明显很有事っ，到底是怎样啦！」
以被踹飞的姿态咕噜地滚动，某种意义上，面对很有艺术性回复到三角座状态的信治，使良树的表情大大地抽搐起来了。
虽然，认真地「这个废物，该拿他怎麽做才好啊」这麽想着，但还是选择不了抛弃掉他的选项。
⋯⋯二人，已经都失去了朋友。在异世界。
而且，其中一人，近藤礼一，既是遭到另外一名朋友的男人──桧山大介的背叛而被杀了。
以为他是朋友的人，就只有自己啊。
的确，我们平时的行为是不值得被夸奖的。可以说，就是小混混的集合体。
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慾望，可以泰然地牺牲，与我们的关系、生命，感觉（友情）好廉价啊⋯⋯
也有关在王宫内的一间房间里，和信治一起，抱着头无法动弹被精神给穷追猛打的时候。
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为了不失去而战』这种想法，别无其他，就是随着『那个男人』自身的行动而被灌输进去的。
所以，斋藤良树，
「再这样下去，是会失去重要的事物的！」
絶对不要招来，会『得到失去什麽的战斗』。那份意志，很坚定。
天职是『风术师』的良树的风，寄宿起他的意志，往更锐利被解放。藉由技能『风读』，可以敏锐地读取风的流动。就连不可视的敌人也一样，摆脱不了打算要守护朋友的良树的敏锐的感觉。
话虽如此，
「哇っ！？好险啊！？　信治！你，刚才，差一点就被一名金发美女的大姊姊给捅了喔！？有注意到吗！？」
太过精神集中在恶魔的动向上，使良树对从巷子暗处逼近过来的女外国人的反应慢了。
面对女人的手上握着一把匕首，刀尖，就快要到达哭着且情绪又很不稳定的信治的咫尺之前，而冷汗直流了。
虽然勉强，但还是以初级中的初级用最快的速度放出风之砾赶上了，但如果晚了一瞬间的话，信治的脑袋瓜说不定就会长出一把匕首来。
──吱 啊 啊 啊 啊 啊
──力量！力量啊，宰了你！！
「这个腐败的世界终将结束！世界会改变！要对能成为那块基石，感到很光荣！」
「可以没有各种烦恼和不自由活下去！？很不公平是吧！！」
到处都回荡着难以名状的慾望之声，还有陆陆续续现身出来充满血丝的眼睛的男女老少。
「哈哈っ。⋯⋯拥有，魔力吗？」
面对敌人的数量，使良树流过冷汗的脸颊抽搐了。至少，如果有神器──在风属性魔法方面具有絶佳补助能力的刺突用短剑的话，想是这麽想，但今天就只是出来逛街而已。
也就是说，目的就是要泡妞。明明要去泡妞，拿着短剑根本就会变成危险人物。一般情况是会被报警的。
就在内心里，发出「快来帮忙啊，深渊！」地悲鸣时，
「⋯⋯金发的，大姐姐？」
意外地，传来一阵嘀咕声了。
良树忽然将视线往一旁看过去时，信治竟然将脸抬起来了！
「信治！你终於恢复理智了啊！？」
「⋯⋯呐，良树。金发的大姐姐在哪里？」
「马的っ，还没有恢复正常啊っ」
迁怒的风弹！就射穿了不知道从哪边拿来，正挥舞着斩马刀迫近过来的老爷爷的脚！回浅草吧。就和以前去那边时，在被装饰在寺院内的商店街上的其中一样东西，很相似。为什麽，要特意选那种东西当武器啊⋯⋯感受着那名老爷爷的疯狂。
（注：浅草，是东京的商业区，离秋叶原不远。）
（注：寺院内的商店街，指的是浅草雷门到观音堂前的商业街道。原文是「仲见世」，基本上这个算是专有名词，有这个印象就好了）
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以有些自暴自弃的感觉在应付的良树的斜瞪，使信治让视线移动起来了。然後，就发现到自己的手伸手可及之处的金发大姐姐。
她用充血且在发出红色光芒的异样眼神，暴露出如般若般的凶相同时，将拿着匕首的手伸过来！
「──别过来」
「你说什麽！？你，刚才说了什麽！？」
低着头，像是泄漏出来一样的微弱声音。
良树「啊～」地发出悲鸣的同时被往上空打飞而去，但是，就在他立刻就用挥落而下的风＆风刃一起斩杀恶魔同时在以不在乎会坠落的样子往下坠时，信治又再一次，这次是清楚地发出话语了。
「你背叛了我的感受了啊！」
「你，在讲什麽啊！？」
信治君站了起来。从抽抽搭搭，往清醒转变。如瀑布般流着眼泪，用大哭的表情在瞪着发狂起来的金发大姐姐。
「良树！我很伤心！」
「啊啊，我也是因为朋友的脑子变得很奇怪让我也很伤心！」
像是要将自己与脑子很奇怪的朋友包起来一样发动了漩涡之风。以数量压垮过来的恶魔全都吹飞出去的同时，良树发出了怒吼。
「人生中第一次，搭讪成功时，我心里可是很高兴的！或许能有个女大生的女朋友，我可是打从心里期待了！因为，可以随便乱摸她！说去卡拉OK时，会用笑脸回答OK！也会相互交换联络方式！糟糕，机会来了！这样的想法啊！」
「那个啊，我也有同感。只是，语尾不用加上『啊』这个音啊。砍了你喔」（注：原文里面有「もん」的音，只是拿掉了）
说实话，良树和信治的泡妞，姑且算是成功了。因为给人很可爱的女大生一个人伫立着，所以便姑且一试去向她搭话了。
然後，正当被朋友放鸽子，在想等一下要怎麽办时，就答应信治的邀请了。
神没有抛弃我！魔王啊！卿啊！我今天，和你们站在同个舞台上了！，这样地觉得。对信治来说。
不过，在进到小巷子的瞬间，就被捅了。
也就是，被这名崇拜者小姐。
越是高兴，絶望也会越深。被恶魔钻了空隙而接受了低语，使得精神的平衡溃散了。
「我好像悲剧故事里的主角啊。不觉得很可怜吗？」
「啊啊，我觉得你的脑子很可怜喔」
「明明就很顺利，然而那个金发的大姐姐，却是在对这样的我补刀！太过分了！」
「虽然我觉得和补刀的意思不同⋯⋯」
「不管是哪个家伙，都在玩弄纯情的我！」
「搭讪前，『总之，就先向她搭话看看吧。乱枪打鸟也会有中奖的吧？』这麽说的人，可是你喔？还记得吧？自称，纯情男的」
向砰砰砰地在捶胸顿足的信治投以不快的眼神的同时，解除了龙卷。同时，还用暴风将扑过来的崇拜者们吹飞出去砸在建筑物或电线杆上。
「但是，但是啊，所谓主人公就是要跨越悲剧才会变强的」
「啊，那种事情，我没听说过啊？」
「多数女人的恶毒行为，和将身体交给慾望这种恶魔的低语，在引诱我前往新世界」
「的确，是有新世界的感觉啊。刚才的你，让我有种前所未有的恶心感」
从在嘿嘿嘿地冷笑着（？）的信治那边，良树悄悄地拉开距离了。友情也说不定，已经来到这种地步。在异世界的决心好像也消散掉了。
「──『城炎』！！」
天职是『炎术师』的信治，瞬间就创造出炎壁来了。好像使接近过来的恶魔们发出惨叫声来。
炯炯地燃烧着的火炎之光抚去黑暗，向往前迈步而出的信治制作出阴影。
面对傻眼地在眺望信治的背影的良树，使信治，回过头来，
「良树，让你久等了。我已经没事了」
「不，我看不出来你有完全没事的样子喔。倒不如说更恶化了」
纯情遭到玩弄，信治君还被恶魔们狠狠地低语了一顿。的确，总觉得还是一副很奇怪的样子。环视一周状态像是变得很好一样的异样氛围。
对那个证据，使得良树的吐槽被无视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已经知道顶峰了。没错，就是南云啊。从深渊爬上来的，我们的魔王。後宫王！」
信治的火焰在跳舞！像蝴蝶般飞舞、像蜂般在刺击！如果被魔王听到的话，肯定会被枪击的！
「即使经历过絶望，我们也会爬起来。要去那个，乐园般的世界」
「南云品味过的絶望感，以及你没有女朋友的絶望感，我想为了自己好不要一起做会比较好吧？」
「所以啊，是我们错了。搭讪，去挑那边的女人，是满足不了的！我的应该要有目标！是乐园！被理想中的女孩子围绕起来世界！」
──良树。我，决定了
就这样，信治便用毅然的表情说起话来。良树的视线，交互地望向回过头来的信治，和在他背後如漩涡般的空气。手指指着「信治！看前面！前面！」地在传达着，但⋯⋯
「我，总有一天要和偶像结──」（注：这里跟後日谈２的莉莉安娜篇有关连性）
信治消失了。摆脱了，恶魔的低语所带来的异样感的他，被恶魔物理性地打飞出去，往遥远的对面大楼那边飞过去了。
风声传来。咚砰这种响亮的声音，和「呜咿っ」这种猪一样的悲鸣。
因为有归还者的规格所以性命无虑，但骨头会碎开来是必然的。很自然地，信治君就被逼入到那种絶望的状况之下了。
火焰消失，恶魔和崇拜者们再次袭击而来。对风的动向很敏锐的良树要应付是没问题，但是问题终究，是在以看不见的恶魔们为对手的信治能否守护的好自己⋯⋯
总之，在打倒眼前的敌人同时，良树，
「信治或许没救了！深渊！真的拜托你快一点！」
用念话，拚命地要将卿给叫过来。
然後，过了二十秒後，以重力魔法进行疑似飞行一名分身就抵达，使信治被平安无事地救下了。之後，信治便将新的目标怀抱於心。
◇◆◇◆◇◆◇◆◇◆◇◆◇◆
「你、你们，听好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但先冷静下来商量一下吧。我是一名顾问师。嘛，虽然有经营⋯⋯根据情况不同，要规划你们的人生，我想是能充分派上用场的」
流下大量的冷汗来的同时，几度在推起眼镜有着伶俐容貌的，大帅哥。是流有外国人的血液吧，明明有着蓬松的金色头发，却有着日本人的五官而且轮廓很深，是一名三十五歳左右的男人。
实际上，已经四十五歳了⋯⋯
「爸、爸爸。不管怎麽想，我都认为不可能会有商量的情况吧？」
「亲爱的。你的脚就像是刚出生的小鹿一样在抖个不停喔？不要勉强快点下来」
那位帅哥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腰，满脸是泪在发抖的同时吐槽而来的单马尾，还是一名超级美少女。从有些年幼的容貌来看似乎是一名国中生。纤细的手足，苗条的腰，只是胸部却与外貌相反很凶恶。
在发抖的男人和女孩的旁边，用金属球棒咚咚地在敲着肩膀，就连流着冷汗的同时还凛然地站着如模特儿般的美女⋯⋯蓬松的黑色长发，和下垂的眼角，虽然相当给人有一种温柔地大姐姐的感觉，但眼睛里所寄宿着的战意和惯用的金属球棒则显露出相当惊人的落差感。
是如绘画般的美男美女美少女的一家子。
在那样的他们的视线前方，就存在着如同在演默剧一样，在砰砰砰地拍打着看不见的墙壁的无数入侵者们。
在家人团聚的时候，突然间客厅的窗户就被打壊，好几个人就袭击而来了。
出外旅行的儿子，为了留下来的家人虽然有恳求朋友设置了『遮断空间的结界』来保护家人，但⋯⋯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哎呀っ，又听见了！絶对，有什麽东西在这里吧！」
在客厅的墙上奔跑的影子。以及，突然间被吹飞开来的众多家具。
看不见的存在，虽然没办法突破结界，但是对一般人的他们来说，这种状况是相当会将精神逼入至困境里的。
就连不可视的冲击也好几次使结界扩散出波纹来的景象也同样，实在对心脏很不好。
而，这时候，美少女的手机通知有来电了。很快地，在接通起来的情况下，
『美月酱。我是雫，你们那边没事吧？』
「姊姊大大大大人人人人啊啊啊啊啊啊啊っ！！」
交杂着哭泣和欢喜的声音响彻开来了。可以听见手机的另一头「唔っ」地使鼓膜遭受到伤害所发出来的呻吟声。
『那个，冷静一点美月酱。状况我有掌握了，光辉留下来的神器，是没有那麽容易会被突破的』
「是、是的，姊姊大人。但是，有奇怪的东西在家里面⋯⋯姊姊大人，不能来我们家一趟吗？」
女儿，称呼『姊姊大人』的对方。那样的人就只有一人，使帅哥和美女浮现出喜色。
对雫姊姊大人很熟的他们，没错，就是光辉的家人。天之河家的各位。
经营顾问公司，外表很伶俐内心却是很胆小的父亲──天之河圣治。原不良少女，而且位居於顶点，现在担任模特儿杂志的编集长的母亲──美耶。以及，光辉的妹妹在邻近的国中上学且是粉丝俱乐部一员的妹妹──美月。（注：粉丝俱乐部，上面的小字是「信徒」）
自幼开始就有往来比谁都还更受信任，就连其实力也很清楚的缘故，美月才会靠着交情希望她来救人，而向雫诉说了。
絶对，不单单是想见面而已。如果能利用这种状况的话，就可以尽情地去拥抱姊姊大人！一点都没有这麽想。
纵使，自己是魂之姊妹的创始人也是，即便，下至小学生上至大叔，每个月要接受以十数次为单位的告白，走在街上会被星探挖角，面对各种各样的提议都会以「会减少和姊姊大人相处的时间」这种理来明确地拒絶，对那位在实际上削减了「和姊姊大人相处的时间」的宿敌『南云学长』，就立下了总有一天必定要灭了你的誓言，就算是他很喜欢雫也一样！
絶对不是为了自己的慾望才想要将姊姊大人给叫过来的！
但是⋯⋯
『对不起，我，家里那边也被袭击⋯⋯不过，一点都不用担心⋯⋯总之，在我过去之前我想事态就会收拾好的，别担心了』
「下地狱去吧！！」（注：这里的句子是ガッデム/Goddamn，出自摔角手蝶野正洋很着名的名言，ガッ是Gods神的意思。デム/Damn是下地狱去的意思。而这里是用比较文雅的翻译法，比较贴近的译词是赶羚羊草之摆、日你全家这类的意思）
即使在学校，任谁也不曾听闻过吧这声妹妹的呐喊。无疑，是接受了原不良少女且是原总长的母亲的血液。光辉的体贴是继承自父亲的吧。
像月那样的温柔、虚幻、美丽。那伫立就如同深院里的千金小姐。即使在附近也得到了礼仪端正这种评价的美少女的美月酱，非常黏人。
「但、但是，姊姊大人啊。我，非常不安⋯⋯希望姊姊大人能在身──」
希望你在我身边！确实地以虚幻发出想要勾引出保护慾来的声音，同时美月酱试图去发出恳求，但⋯⋯
「啊嚓啊啊啊啊啊啊啊！！叔叔っ、阿姨っ、美月！你们没事吧！？」
狼男，将崇拜者们打飞出去的同时现身了！美月酱的恳求也被吹跑了！
「龙、龙太郎君！你来啦！？」
「是啊！结界有好好地在运作我就放心了。嘛，毕竟是南云的神器，不可能会是不良品吧！」
将在座的崇拜者揪起来扔出去，揪起来扔出去⋯⋯实际上，只是打碎对方的手脚扔出去而已，但赶来救援的龙太郎，却是用山寨狼人的凶恶表情扬起嘴角来回答了。
面对在结界外所展开的压倒性的战斗，使美耶感叹的同时，还担心地询问起来。
「小龙，你们家那边没问题吧？」
「啊啊，头脑有病的家伙，或者是不是恶魔我也搞不清楚，总之都收拾掉了。结界也已经展开，总之没问题的！不管发生什麽事都能马上赶回去！」
天之河家，和阪上家，一般以徒歩的方式移动距离不到三分钟。速度特化的山寨狼人，不用二十秒就能移动抵达。
加上，还有看门狗盐水，隔壁邻居的藤井老爷爷在，对付人类的战力是很充足的。燃起对山寨狼人的对抗心的盐水的战斗力，和藤井老爷爷的消火器术，都随着经年累月而在增强。
对想尽早来消除圣智他们的不安，而特意赶来的龙太郎，使圣治和美耶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都露出笑容⋯⋯
「喂，龙哥。等会来一趟後院吧」
「！？」
山寨狼人，愕然地睁大着双眼。自美月出生时就有来往，使龙太郎，很了解她。被找去後院也不是一次二次。她，相当可怕。
「不、不行，有点勉强。你看，那个っ，接下来，我有个不得不马上过去一趟的地方──」
「ａ啊？」（注：这里的语气是不良系的人不爽时所发出来的声音）
美月酱，是絶对不会在最爱的姊姊大人，和最喜欢的哥哥面前露出凶狠的表情。
从以前开始，龙哥便赢不过美月。如果，要在後院剃毛还是饶了他吧。所以，以忍耐在揍飞恶魔的同时，就拚命地在思考可以撤退的理由⋯⋯
「铃！她，现在是全裸啊！不直接去一趟不行！」
『！？』
从开启状态下的紧急用念话那里，传来惊愕和羞耻的思念电波了。
恐怕，是在担心在入浴中这种无防备的时候遭受袭击的她，想要快点赶过去！虽然要说的是这个意思，但就旁人听到的感觉，就是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拜见铃在穿上衣服之前的裸体！就只会听出这样的意思。
果然，
『阪上，你这家伙就直接和恶魔一起下地狱吧』
『敦史非常同意。因为这关乎到感受。要好好想想状况啊』
『去死吧，阪上』
『阪上，是我优花。到底我很不赞同你刚才的话。铃的羞耻心都相当地传达过来了』
『铃酱！快点穿上衣服！张开结界！大野狼要过去罗！』
『因为是山寨狼人吗？辻说的真是贴切啊』（注：辻念「十」这个音）
来自同伴们的念话在持续着。
然後，
『龙、龙君你好色！都是你全心全意用念话在呐喊！害我都无地自容了！』
「咕噗っ」
狼人，弯下膝盖。同时，恶魔的上钩拳炸裂开来。
狼人，在空中飞舞。相当漂亮的抛物线。
然後，遭到恶魔围殴的狼人，就对赶过来的卿露出严肃的表情「要取悦女朋友，该怎麽做会比较好？」地进行商量了。
◇◆◇◆◇◆◇◆◇◆◇◆◇◆
卡答卡答，电车内传来规律的震动。
二名女高中生，就并坐在车厢内的位子上。一个人垂着头，摆出将手往前伸的样子。另一个人，则是双脚交叠起来，双手并拢拖着後脑杓。
同时，四周还被眼睛充血，无数的乘客们给包围起来。
「好恐怖啊～」
「真央，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这种状况，该怎麽办。我，虽然有光属性的适性，但是不擅长展开结界啊？」
啊哈哈～地笑着的同时，面对这样的事态吉野真央还是以一如往常地轻浮语气吐露出感想。而且，在她身边的人，就是正一边展开结界一边流着冷汗的辻绫子。
平时，不论是与器或是态度都会飘散出轻浮感的真央，听见绫子的话时便抓了抓自己的短发来，并且还以不会让人感觉很严重的样子啊哈哈～地在笑着。
「安啦安啦，一定会没事的啦。你看，也用付与魔法在强化结界了」
真央的天职是『付与术士』。是具有支援系魔法中的付与系统魔法这项天生才能的人。现在也同样，藉着光属性付与魔法『缠光』，在强化由绫子所展开来的光属性中级结界魔法『圣壁』的效果。
相对地，绫子的天职是『治癒师』，因此不是很擅长结界术，就连全方位的防御魔法也会使用『圣絶』的下位互换。
恶魔这种形容，与刚才的恐怖状况。
和健太郎与重吾出游後，就这样和真央二个人一边在电车上摇晃着一边踏上回家的路时，突然，在感觉到车内的照明令人毛骨悚人地在明灭着的时候，所有乘客，就在不知不觉间凝视起自己来了。
然後，「诶？怎、怎麽搞的？」地感到困惑之时，就响起不曾听过会使人不安的尖叫声，并且乘客们也一齐袭击过来。
虽然靠着在异世界被锻链出来瞬间应变能力及时展开了结界，但绫子和真央却完全就是个後卫职。不论在哪种专门上，作为治癒师的同时不论是结界系的魔法或是捕缚系的魔法在拥有的职业所不逊色的技能使用上，都和可以使用神之使徒之力的外挂般若是不同的。
因此，即便是作为有战斗经验者的绫子，面对现在的状况在精神上都还是可以忍耐的⋯⋯
本来就在忍受着精神状态却是被往更严重的境地被逼入过去。
咚的一声，障壁摇晃起来了。尖叫声，和崇拜者们的谩骂交谈在回荡。崇拜者们，打过来的拳头飞散出鲜血，使血痕就紧紧地黏在障壁上。因为手掌就朝那里在拍打，就黏贴住无数的红手印。
变得，更恐怖了。
绫子满脸是泪，全力将视线从不经意就朝障壁而来的男人身上移开来。低着头，不使彼此的视线对上。
「遇、遇到这种事情，会更想和健太郎君在一起⋯⋯」
「嚯，嘿耶，『健太郎君』啊？不是叫永山君呀？」
「才不是那种意思！」
真央很诡异地在笑着。龙太郎和铃开始交往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使下决心的野村健太郎，终於，是向从托达斯时代开就有意思的人绫子「要、要不要相互用名字来称呼！」地告白了。（注：日本人是很重视个人主义，一般都会用姓氏互相称呼，要直称对方的名是要经过同意的）
在没有真正告白这一点上，就不提是怎样被同伴们评价了。
不过，绫子也是如此，对现状，感到很满足这点，应该可以说是同类吧⋯⋯
而，就在这时候，绫子和真央的脑海里，就响起了会让背脊冻起来的低语了。
「っ──这是」
「是恶魔的低语吗？」
不是甜蜜的诱惑。像是以要使人发狂为目的一样，单纯很不快，又会煽惑不安的低语。是会扰乱精神的声音。
一瞬间，结界缓缓地晃动了。是盯上它吧，在惊人的咆哮轰想开来的同时，动不动就给人有一种是不是脱轨了的感觉，会使车辆摇晃的冲击游走开来了。
缓缓晃动起来的结界，响起会令人感到厌恶的声音。劈哩、劈哩地。是产生出裂痕的声音。
「呜哇っ！？糟、糟了っ」
「哇哇っ，强化、强化！」
二人虽然很慌张，但集中力却是受到会扰乱精神的恶魔低语在捣乱。真央，「为什麽，会在今天没有把神器带出门啊」地抽搐地在笑着的同时，立刻就用拿在手上的笔开始写起攻击用的魔法阵了。
虽然没有适性，但如果是初级攻击魔法以即兴所准备出来的魔法阵便可以行使出来。本来，在真央的神器──硬币型的耳饰──上，是刻有攻击用的魔法阵，除此之外就没有常备用的攻击魔法用的魔法阵而感到很懊恼。
「我真是个有点蠢的和平傻子啊」
「不要讲那些泄气话了快点强化～！要被破壊掉了！」
障壁上的裂痕变得越来越大，使二人「啊，这样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地脸色铁青起来，而就在这个瞬间。
匡啷一声，车窗玻璃碎裂了。同时，一道黑色的人影便飞入进来。
打破行驶中的电车车窗的男人，很出色地进行受身之後，便咕噜地转了一圈！推起墨镜後，就摆出类似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的战士一样的姿势了！
「没有月光的今宵。就是吾的领域。敢对吾深渊卿之友出手，最少会──」
「远藤君！等你好久了！帮了个大忙了～！！」
「哎呀，才在想会怎样呢。远藤君，接下来就请多多指教罗～」
辻绫子、吉野真央。过去的队伍成员。对她们来说，远藤就是远藤。
深渊卿，「唔，呜嗯」地一声之後，在有点语塞的同时，就让节奏重新开始！
「来吧っ，亡者们！吾之深渊的黑对其身──」
「──『缠光』！远藤君，支援就将给我们吧～」
黑暗或深渊甚至是暗黑，最喜欢那些的卿，在值得信赖的友方的支援下哔卡─地发出光芒了。
卿，「唔、嗯。感谢」地说着的同时，重新，推起墨镜！然後在创造出分身来的同时，
「来吧，深渊之──」
「啊，远藤君。我们家那边──」
「开始蹂躙！」
话没说完，卿便展开战斗了。
当然，辻家也好、吉野家也好、其他同伴方面也好，向外出中的同伴们的家里让卿的分身以疑似飞行过去一趟是没问题的。
此外，每一户，虽然都不及於天之河家，但都有SouthCloud安全防护───最近，在托达斯，有一家业绩急速在成长的神秘保全公司。不仅王侯贵族或商人们连一般家庭用的防盗商品都卖得很好──因为有采取防卫措施，是没有那麽容易会被攻陷的。（注：SouthCloud，南云的意思）
因此，就没有必要去说明「没问题」。会打断话语，不是卿感到愤怒的结果，而是为别的事，在忍耐出色地自报名姓时一直被真央妨碍这件事。
做不了不做就行了。
「库库库。在无限扩展开来的深渊面前，恶魔可以说──」
「啊，付与与魔法快要消失了⋯⋯⋯远藤君，接下来，上吧～。有需要支援魔法的话就告诉我一声！」
「⋯⋯」
深渊卿，再次哔卡～地发光起来。已经，没有黑暗的成分了。卿，现在，在别的意义上闪耀着。
「之後，再秀给健太郎君他们看吧」
取回从容的绫子，举起了手机。对於没有给予浩介致命伤的纪录似乎都拍下来了。
生死与共的原成员的这种作法，不论是对浩介，或是对卿来说，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很难去招架的对象。


◎深渊卿编第二章　各自的战斗　下
在各地，归还者们被袭击的同一时刻，南云家⋯⋯
所有的袭击者统统都倒卧在房子的四周了。
仅只一言，来自於魔王的正妻，
──趴下
这一句，命令的缘故。
是月大人的『神言』
无关乎是恶魔也好、还是崇拜者。无敌感十分惊人。
南云家，可以说就是魔王城，外观虽然只是位在住宅街上非常气派的房子这种水平而已，但屋内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能对所有攻击及侵入以自动感知进行防御的障壁之类，用相异的方式被准备了五重、六重，在它遭到突破的情况下，接下来自动迎击系统便会以重火器、魔法、死神收割者群进行袭击。（注：死神收割者，就是光辉篇出现过的狮鹫）
假设，就算运气真的很好能够踏进到屋内，在踏入的瞬间，转移装置就会发动接着就会被强制转移深山那里设有地下监狱兼战地去。（透过设定变更也可以使精神飞往游戏世界的地城）
假使，远距离攻击──例如，即使被核弹攻击，能在四周都都夷为平地下就只有南云家会平安无事，上演这种如恶梦般的景象吧。
确确实实，可以称之为难以攻陷的要塞的房子。
袭击者们到底是什麽人呢。飘散出可疑的气氛来的不可视之敌，是怎样的存在呢。
那些月虽然想要透过念话向浩介询问，但就在那之前，
「这麽晚还来打扰真是抱歉呜呜呜呜呜っ」
突然，客厅里就发生空间的歪斜。从打开来的『虫洞』内，爱子咕噜噜地滚出来了。好像因为是社会人士，连寒暄都不会忘记。
爱子，就以滚动的状态就这麽精湛地正座起来後，便「嘿咻っ」一声转动起被阿一所赠与爱子专用・直通南云家的『传送钥匙』了。然後，马上就有崇拜者的手从『虫洞』中伸出来⋯⋯
啪嚓一声就掉落在客厅里面了。
在虫洞关闭起来的缘故下，好像使跨越空间而来的手臂被切断了。
看来爱子，好像是去了便利商店，手上还拿有某便利商店的袋子，和可以窥视到袋子里面的冰淇淋◯糬。在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急忙逃到南云家来的吧。只有冰淇淋◯糬是絶对不会放手的。（注：冰淇淋◯糬，是雪见だいふく。就是在麻糬里面包上冰淇淋馅）
「月姊姊。有只手⋯⋯」
「⋯⋯嗯。没有那种东西」
啪嚓一声弹一发响指。被苍色的火焰吞没掉的『手』，就和稍微晕开来的血一起，在眨眼间连尘埃都没有留下便消失了。对缪的情操教育，秽物就是要烧灭。
「事发突然很对不起。总觉得我被感觉很毛骨悚人的人们，和某种未知的东西袭击了」
「爱酱老师，你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刚才，我们也被袭击了。相当多的人就在外面喔」
「诶？他们是自杀志愿者吗！？」（注：这里的自杀自愿者，是指跑来找砸送死的人）
对於雫的话，爱子的发言虽然很自然地就脱口而出，但那正是在述说她对南云家的印象。
话虽如此，似乎没有时间可以悠闲到去整理彼此的状况。
紧接着，来自同学们的告知，紧急的念话便向所有人传播开来，与此同时，愁的公司、菫的工作场所、八重樫家、白崎家，以及设置在畑山家的设置结界装置便发动的告知警报了。
然後，
『各位，是吾』
也还有深渊卿的声音。
在这种紧急时刻，为什麽还要用『吾』，使月大人的额头上浮现出青筋。
「⋯⋯远藤，给我正经一点说明」
极寒的声音，似乎使得卿变回浩介了。听着接下来的说明同时，月就让视线巡游起来。然後，妻子～们便很有默契地点了点头。
「⋯⋯缇奥，家里就拜托你。作为避难场所将地下开放出来也没关系」
「嗯，了解了。缪和蕾蜜雅就由妾身来守护吧。你去吧，月」
「⋯⋯嗯」
忽然月就消失。
几乎同时，
「我马上去将父亲他们带过来！」
「门生们的状况也要确认一下，我会晚一点回来」
「为了慎重起见，请借给我几只死神酱吧」
这麽说着，香织、雫、爱子三人也都，以各自的『传送钥』转移回老家了。
顺便一提，爱子在转移之前，就拿起了几颗被放在客厅架子上的红白色球体回老家了。球内装着的不是神奇宝贝，而是机械装置的死神。
球，是収纳死神收割者用的『宝物库』，絶对不是神奇宝◯球。并不是被女儿死皮赖脸的要求，爸爸才制作出来。（注：宝物库上面有小字「死神球」）
听着在脑内所响起的浩介的说明，同时缇奥便「呼～嗯」地一边呻吟一边在按手机。
「⋯⋯果然还是接不通啊」
「是打给阿一先生和希雅小姐吗？」
即便是在这种时候，还是会啊啦啊啦呵呵呵的同时，为了前来避难人们而展开各项准备的蕾蜜雅便询问了。
「嗯。保护义母殿和义父殿的结界发动了呐。那个就连主人的手机，也没办法接通⋯⋯」
「呜喵⋯⋯爸爸和希雅姊姊，在哪里呢？」
「这个嘛。主人改造过的手机无法接通。就收不到警报吧，就连告知也是处在无法连络的状况、或是做不了的地方⋯⋯⋯好了好了，并不只是悠闲地在享受渡假吧」
看见缇奥抱着胳膊在思考，使蕾蜜雅的表情有些阴沉了。
「阿一先生他们，会不会也陷入什麽大状况里了呢？」
「大概吧。话虽如此，不用太过担心。十之八九，只是处在手机讯号接收不到的状况而已。收的到而无法动身，不连络是不可能的。因为主人可是有水晶钥匙的」
身在何处，如果在掌握到事态後，阿一就能无视任何阻隔一瞬间赶到。这种事情，原本，对要赶来的必要性本身就没有注意到吧。
要是这样，就会是陷入相当特异的状况下⋯⋯
「没问题的喏！因为是希雅姊姊难得会那麽开心的旅行的喏！这种程度的事情就让我来！」
魔王的爱女，似乎不需要爸爸的帮忙。双手产生出握紧的小拳头，挺着胸膛，「呼嗯っ」地喘着粗气。「要打就来！随时、任何人，随地都欢迎，的喏！」地，开始激动起来在打出刺拳。
面对那样的缪，使缇奥和蕾蜜雅相互对望，一拍。
「就是说啊。反正是飞去异世界或某个地方，在和希雅调情吧」
「呜呵呵，就是啊。如果那二人在一起就不会有什麽好怕的。留守的工作，我们就好好地去进行吧」
这麽说之後，便噗哧地相互笑起来了。
◇◆◇◆◇◆◇◆◇◆◇◆◇◆◇◆
当爱子转移到老家的後院不久，就听见很熟的人的声音了。
「你、你们！到底想怎样！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这是犯罪喔！」
恐怕是在对崇拜者或是袭击者们说的，在说话的是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
「哎哎？太一君？怎麽会来我们家⋯⋯」
感到惊讶的同时，对青梅竹马的青年，古川太一就在自己的老家一事，使爱子显露出有点困扰的模样。太一会在这里，他本人和家人有往来不是什麽不可思议的事，但⋯⋯
他，不知道。爱子他们的能力一事。在社会上前往异世界的事是有公开，那件事他虽然也知道，但具体过程，却完全不清楚。
对爱子来说，可以使用魔法这件事虽说外人会与家人往来，但可以的话并不想让家人以外的人知道。
爱子从後门进到家里面之後，就看见待在起居室里的双亲和祖父母，以及太一的身影了。顺便一提，也看见无数的人影在用锄头或圆锹敲打走廊上的玻璃窗。
一般情况下一击就能击碎了，但那里可是妻子～们之一的爱子的老家。被施以了结界，那种程度是破壊不了的。当然，家里的四周也有好好地在防止声音很恶心的人的侵入。
话虽如此，在声音无法遮蔽掉的情况下，任谁都会感到害怕，或是意识被干涉而抱着头。
「母亲，父亲！还有爷爷和奶奶！你们都没事吧！？」
「爱子！你是什麽时候⋯⋯啊，是这样啊」
「噢噢，爱子！你回来啦！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母亲──昭子，一查觉到爱子回家来的方法，就使得扭曲起来的表情在感到安心下放松下来了。父亲──铁雄也显露出安心下来的表情，同时便以满是困惑的声音询问了起来。祖父──四郎，和祖母──千鹤，也都有同样的感觉。
「啊，爱！？你怎麽会在这里！？话说是什麽时候在的！？」
混乱，最严重的人就是太一。面对在拍打窗户的崇拜者们，和突然之间应该是进不到里面来的青梅竹马，而他自己陷入到惊慌的状态。
该怎麽说名呢，使爱子「呜～，这～个」地在烦恼，但是在看见恶魔的尖叫声让昭子她们发抖起来，就使得忍耐到了极点的那条神经，爆开来了。
「总之！冠军！就决定是你了！」
爱子将不是神奇宝◯球，而是死神球给丢了出去。
响起砰的声音，伴随着白烟冲出来的是──一只袋鼠。（注：袋鼠之所以会称为冠军，是１９３３年在拳击场上曾打败过当时的拳王）
任谁，特别是太一，在吐露出「哎⋯⋯」的声音来的同时便处在哑然的状态下，而被称为冠军的袋鼠型死神，回过头就往太一瞪过去⋯⋯
「啾！！」
「好可爱啊啊啊っ！？」
与可爱的鸣叫声相反，拳击手看见也会哭的一个重击就往太一的腹腔招呼过去。是沉下腰来很出色的一拳。休克的姿势也很棒。
「对、对不起喔，太一君。因为没时间说明了⋯⋯之後，会好好进行记忆处理的！」
「爱子⋯⋯你⋯⋯」
看见翻白眼，以屁股翘起来的样子抱着腹部倒下来的太一，使昭子像是看见可怕的东西一样将目光往女儿看过去。
明明外头有成群的袭击者，女儿的第一拳却是揍向青梅竹马的青年。而且，明明还知道太一对自己，还留有好意和眷恋。
多麽毫不留情啊⋯⋯
面对家人所传来的无以言表的视线，使爱子激烈地让视线游移起来。但是，动摇也草草就结束，藉由念话在脑海里听到的浩介的说明就结束了。知道敌人的真实身分，也理解到对付的方法的爱子，一个转变，在露出凛然的表情後便开始咏唱了。
「温柔地～，舒展地～，激烈地成长起来，讨伐敌人！──『疑魂战树』！！」
随着随处都能听见一样的咏唱一起，畑山家的院子便翻动起来了。
草花生长，杂草急速地生长，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来的同时树木正在变形。
接着，院子里的橘子树，其枝条便大大地伸长开来，然後就横扫开来了。有如人类的手臂那麽粗的树枝，就像鞭子一样冲撞上去。攀附在走廊的窗户上的崇拜者们，所有人的身体全都弯成をく字形被打飞出去了。
并且，在往地面砸过去的同时，伸长出去的杂草便将他们给缠绕住，话成了自然的拘束具。
天职『作农师』的爱子，在和土壤与植物有关的技能和魔法上具有巨大的才能。单单她一人就可能让世界的粮食生产率产生变动。
原本是被用来进行培育或是改良的能力，在这时候加上魂魄魔法这种神代之魔法下，就成了这副模样。
活生生的植物，全部都是爱子的伙伴。
确认到窗子前面没有敌人的爱子，就这麽跑到外面去了。
「冠军！『以不会死人的程度动手』！」
「啾！！」
收到命令的冠军，就以拳击姿势朝崇拜者们冲过去。以出色的步伐和殴打，将崇拜者们如文字所描述那样以不会死的程度给予伤害。
袋鼠先生的外表，有着凶恶的眼神。当然，因为是死神所以内部是金属。一个个的拳击，就如铁拳般在殴打是不会改变的。单单是刺拳而已，就可以听见从崇拜者们的身上所发出来的活生生的粉碎声。
话虽如此，机械就是机械。完全是物理性的。对恶魔是不具有效打击。
而且，根据爱子的魂魄魔法所探知到的存在，就传来房子的上面，有着无数的恶魔在飞来飞去的情况了。
──因此，就发动起和阿一共同施做出来的た最强防御
将两手如万歳的型态一样尽力伸展出去，直直地挺直背脊的同时，
「恬静地～，无拘无束地～，全力增长，用绿来充满～──『树海显界』！」
下个瞬间，畑山家就被树海吞没了。
房子的四周，陆续长出撑破地面的大树，彷佛就像便成了超小型的【哈尔崔那树海】一样。还慎重地产生出纯白色的浓雾。
如果有说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和【哈尔崔那树海】不同所有的树木都寄宿着灵魂而变成山寨树妖了。
异界，突然间被创造出来了。
这连恶魔都很惊讶吧，到处都能听到混乱般的声音。
即使如此，
──叽咿咿咿咿咿咿
还是，一边发出尖叫一边往树海冲过去⋯⋯
是被山寨树妖们的枝条给殴打吹飞了呢、被树叶之刃给划伤了呢、被树果的炮弹击碎了呢，还是被从地面下冒出来如枪一样的树根给贯穿了呢，连一只都没办法到达深处的畑山家。
这座限定树海的女王爱子，将魔法传导给森林，就会使树海内的自然全都化成寄宿了魔力的魔境。
因此，对恶魔们来说要比区区的结界在性质上更为恶劣，正是应该称为天敌的自然絶对要塞。
「我、我们，我们在魔境里面⋯⋯」
「爱子⋯⋯来救我们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件事。这个，可以复原吗？」
「该找什麽藉口，去向邻居们解释⋯⋯」
铁雄整个腰软无力，四郎露出眺望的眼神，千鹤在抱着头。
的确，是该向解决了可怕的事态的女儿，或孙女，表达感谢但⋯⋯⋯
一般人，说到底对只是农家人的畑山家的众人来说，创造出树海来击退敌人的这种方法，正是演变成『会吓破胆』的事态了。
「对我的母亲她们出手这件事！可饶不了的喔！嗯，我絶对，不会放过～～～的！！」
应该是成长了呢，还是该说『受到影响了』呢。
面对，哇─！地和冠军一起举起拳头来的爱子，使畑山家的每个人都面面相觑，然後彼此便笑开来了。决定，下次要将阿一君找来好好地举办一场临时家族会议。
◇◆◇◆◇◆◇◆◇◆◇◆◇◆◇◆◇
正当爱子在老家显现出树海，正是雫看见家人＆不知为何所有人都集合起来的门生们在发出乾笑声在将死屍累累崇拜者堆砌起来，并且尝试要去对抗不可视的敌人，而香织则则是处在使徒模式降临下使她的父亲「我们家的女儿变成天使了！」地在大吵大闹脸红着在战斗的时候。
月则是，
「⋯⋯义母大人，您没事吧？」
「月酱！太好了，这下可以放心了呢。再怎麽说，并没有遇到危险，用这个把不明的影子给吸收掉了，就在想接下来该是要反击了」
来到的地方是菫作为画漫画用的工作场所。
敬爱的义母的身体有个万一的话，在内心里百感交集的同时虽然月赶过来了，但当事人的菫却是单手拿着吸尘器竖起了大拇指。
确实，和南云家相同菫的工作场所也半要塞化了，袭击者们怎样就是无法侵入进来，并且从絶对安全圈内的攻击手段──基本上，有着是由阿一谨制的神器吸尘器──『狙击手・Mark Ⅶ』，就不会有问题的吧。
话虽如此，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态使表情有点发青起来的同时，还敢去吸收恶魔可见菫的胆识很了不得。
顺便一提，神器吸尘器『狙击手系列』，已经被改良到Mark Ⅶ，现在会去辨识吸食到的对象，就连魂魄或重力之类的东西也都能吸取。另外，可以吸取空气进行压缩，也可以以空气炮的感觉来进行射击。
只有吸力永不变，已经满足不了南云家的吸尘器。会改良到哪种地步呢⋯⋯（注：第一句是Dyson的广告词）
「那个，月酱。又发生什麽事情了呢？」
「总觉得很恐怖⋯⋯」
菫的助手萩原万智子，和若井司，似乎有点不安地在询问着。其他的助手们也都用冷静不下来的模样在窥伺外面的情况。
因为和阿一是老相识，在将所有的经过都告诉她们的基础上持续在工作的她们就不会再陷入惊慌，但倒不如说在这种状况下只是感到害怕而已就很了不起了。
话虽如此，不只让敬爱的义母大人遭受到袭击，还让重要的朋友们感到害怕⋯⋯
月大人的不快眼神不知不觉就加剧起来。眼睛里所寄宿着的寒气变得越来越强。
「⋯⋯嗯，事情之後再谈没关系。总之，先去家里避难」
因为还没去义父大人那边，在说明的同时，月就让菫她们抓住自己了。
「果然也要去那边一趟呢。月酱，那个人就拜托你罗」
「⋯⋯嗯。我去去就回。然後，要去杀敌」
「啊，好」
正好看见吸血姫平时不会显露出来的冰冷的侧脸，使菫吱吱呜呜地点头了。
刹那，一瞬间地点就产生变换，菫和助手们，全都回到南云家的客厅里。
随即，便马上转移到愁的公司。
「⋯⋯っ，义父大人！您没事吧！？」
「噢，月酱！你来帮忙了吗！」
面对和几名职员们一起，在办公室的一间房间内吃着洋芋片的愁，使月以慌张的模样跑过去了。
愁的额头上包着绷带，隐约有血渗出来。
「⋯⋯义父大人，受伤了」
「哎呀，正当休息时去一趟附近的便利商店时被袭击了。当时，因为太过慌张才会倒下来了。马上就逃回公司里面，阿一的护身符有好好地在发挥机能我才没有被直接做了什麽，不要露出那麽担心的表情好吗？」
「⋯⋯」
月扑通地卸下了表情。担心的表情不见了。倒不如说，给人有一种冰块从被上滑落的错觉，很吓人的无机质表情。
愁哆嗦起来。平时，「是月酱！月酱来了！」「我们的疗育降临啦！」「来人，快点准备点心和茶吧！」「来，月酱，请坐在这个我们看的到的位子」这样的感觉非常受欢迎喜欢月的职员们，都无法说出什麽哆嗦地在颤抖了。
向愁施以回复魔法的同时去探寻大楼外面，现在也一样，崇拜者们正随意地在呐喊的同时，还朝愁他们发出谩骂，飞来飞去的恶魔所发出来的不快低语和尖叫正响彻着。
「唔、喂，月酱？你没事吧？总觉得，你露出有点无法让人直视很可怕的表情来了喔？」
「⋯⋯嗯。我没事」
是絶对零度的声音。不管怎麽想都很有问题。
还有其他受伤的人吗？让视线往认识的职员们移动过去时，
「放、放心吧，月酱」
「对、对啊。大家都没事，稍微冷静一点。好吗？」
「糟、糟糕。露出相当不快的眼神了。阿一君，我打从心底好羡慕你啊」
「月酱，稍微打扰一下，可不可以稍微踩我一下呢？用那种眼神俯瞰的同时──啊，社长っ，好痛啊！？对不起！」
「话说，社长。真是疼爱媳妇呢」
就连一下子将视线移开来的同时，职员们都在传达平安无事和自己的愿望。
正好卿报告也结束了，月，「──用五分钟宰了你们」地送出念话之後，就用收缩起来的瞳孔嘀咕了。
「⋯⋯各位，很抱歉将你们卷进来了。敌人的存在，我会一丝不留地杀光，请原谅我」
「『『『『⋯⋯不、不用那麽劳烦』』』』」
有时会送来慰劳，或是前来帮忙的社长的媳妇，会向自己好好地打招呼更还是公司的偶像的女孩──已经具有这种印象在看见月的黑暗面时，使职员们全都简短回应了
虽然有向以前以来愁的朋友，和阿一也是旧识关系老成员和公司干部，告知过阿一的事情和能力了，但理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知情。然而，幸运的是，今晚，为了彻夜工作而留在公司内的成员，都是老成员。
根据情况不同所进行的记忆操作，虽然觉得有必要重新将事情说明一遍，但却省去了要花费的工夫了。
「⋯⋯义父大人。义母大人已经在家了。其他家的人们也都平安无事。接下来，我想让大家到我们家去避难。详细的说明，等到杀光之後可以吗？」
「噢、噢喔，可以吗？啊，不对，杀光，你看，嗯⋯⋯」
「⋯⋯没事的。人类就杀个半死。假设即便是死掉了，大概香织也能让人复活。⋯⋯对我来说，伤害义父大人的人，我认为连尘埃都没有必要留下来」
「月酱。可以的话，与其尘埃，不如就留下原型吧？」
「⋯⋯嗯。是日本呢」
不是日本的话，就会变成尘埃了吧⋯⋯⋯是在守护阿一的立场吗？　可是，月，你能守住吗使愁的表情有点抽搐起来。
身为义理上的父亲被重视地看待是真的很令人开心，虽然心里暖烘烘的但⋯⋯
而就在看见乾女儿的瞳孔，收缩成单一颜色时，
（儿子啊。你，变成一名大器的男人了啊）
爱得很深。对义理上的父亲也一样。拥有这样吸血姫的爱情於一身的儿子，怪不得，会大幅成长起来。大概吧。就这样，愁也有实感了。
「⋯⋯我去一下屋顶。会马上回来的，请待在这里」
「啊，嗯。姑且，要小心喔，月酱」
「⋯⋯嗯っ」
很有气势地，就带着没有光芒的眼睛竖起大拇指，月就突然消失了。
总觉得，一股松了口气的空气流淌了开来。
「社长。美女是很恐怖的，那个，是真的呢」
并且还不能激怒她，愁就和职员们一起点头了。
愁显露出有些在望向远方的神情同时，
「我们家的儿子，或许很会吸引很有个性的孩子啊」
这样的愁自己，得到了很有个性的媳妇，而混合起来的原动力就是儿子⋯⋯
往往，自己的事自己是最不了解的。
一转移到屋顶上来的时候，恶魔便发出尖叫声朝月袭击过去了。
然後，就像是错身一样，月便往夜空飞去。反转了重力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在将月往上空邀请而去。
在接近云层的高度，逢松的金发飘飞起来的同时，月便发动了重力魔法『壊劫』。追上去的恶魔们，便随着自上空遍布开来的广范围超重力场被往地面拍落而下。
不屑一顾他们，月就在胸前像是祈祷一样拱起手来了。
云在流动，在那夹缝中可以窥见满月的容颜。
巨大的明月在天际的顶点，月背起月光的光轮。闭上眼，轻飘飘地漂浮着，满是静谧的身影不待言是很神圣的。
眼下，是拚命打算要上到上空来的恶魔们的摆荡和尖叫声。以及，都市里的、在营业中的，光芒。
黄金的波纹延伸开来了。
以月为中心，闪耀着的波浪就在整座都市中奔驰起来。
在那双合起来的手中，苍色的光芒被产生出来了。
黄金的波纹，逐渐往苍穹色的波纹变化而去，反覆地穿越过整座都市。
恶魔们，感到困惑地停下了动作。穿透过自己的灵魂的『什麽』，没有对自己造成危害。
然而，是为什麽呢。虽然是恶魔之身，但在注意到时却是在颤抖了。本能急切地在敲响警钟，在诉说趁现在快逃的话语。
夜空中，比月光还要更清晰明亮的苍穹之光闪耀开来了。
「──找到了」
是深度在集中的缘故吧，使月的话变成的片语。
随即，
约略解开闭眼的月，嘀咕了。
「──『选定』」
那一瞬间，格外强烈的波纹便奔驰起来了。而，同时，恶魔们，以及在对崇拜者们进行干涉的异界的意识，还有给予他们跨越了世界的阻隔之力的根源⋯⋯
无缘由地，感受到了。
捕捉到了之後。
「──『神罚之焰』」
在月摊开来的手掌上，孤零零地漂浮着一颗小小的苍星。它，在下个瞬间，就如极光般就从天空倾注而下往都市蔓延开来了。
只有被选中的灵魂，或是除了选中的灵魂以外的所有一切，能穿透种种阻碍将其消灭的神焰。只有被月允许的人才能活下来，仅有被认定是敌人的人会消失。
被神之苍炎碰触到的恶魔，陆陆续续发出临终的哀号後便消失了。
崇拜者们也同样，强制性地被烧断与自己内心中的恶魔的联系，在那冲击下失去意识倒下来了。
而且，通过都市里的小池子或镜子，神之焰便来到了异界⋯⋯
感觉到──不成声的悲鸣轰响开来了。
最後传来的是，剧烈的痛苦和焦躁。
下个瞬间，就有一种具有意图性的世界连结被切断开来的感觉。
「⋯⋯啧。逃掉了吗。秽物之身还真是傲慢啊」
被月光笼罩起来，挥洒出苍炎月大人的身影很神圣。如魔王般砸嘴和口出恶言。似乎是亲人遭到袭击，而满肚子气。
话虽如此，
『噢？噢噢！不愧是，月小姐！居然将都市一扫而净了！』
『月小姐，谢谢你！得救啦』
『接下来⋯⋯嗯，别出来。结束了啊』
『医护兵！医护兵！信治的样子看起来很凄惨！快来帮忙啊！因为，我不会使用回复魔法！』
『龙、龙君，你真的来了啊！？你是不是笨蛋！？衣服都穿起来了喔！』
而，陆陆续续可以听见带有欢声的声音。听见它，使月的心情稍微平复了。只是，铃的心情却是越来越差了吧。
「⋯⋯嗯，大家都没事再好不过了。虽然有对根源造成打击了，但是大概被逃走了。说不定还会有袭击，可以和家人一起到我们家来。还有，香织，後面交给你了」
『给我下的指示好像很随便⋯⋯唉，算了』
南云家的地下，在空间魔法的扩张下，正有着如同是饭店一样的舒适感还有很自豪可以收容大人数的空间，是归还者们都知道的事实。
念话里，一下子就从另一头陆续传来联络时，银色的光芒便从都市的一角上升到天空来了。人型的她，在空中缠绕着绚丽的光芒的同时，迅速地将大大的翅膀伸展开来。
一拍，夜空中便闪耀出银光，如淋浴一样往都市倾注而下。随着香织的再生魔法向整座都市进行复原了。
张开翅膀裹上银光的身影，正如神的使徒。香织也同样，非常神圣。
而，这时候，从当事人的香织那里一句微妙的声音就⋯⋯
『呐，月。人很多，是靠再生魔法都做不到的人数。很明显，都死掉了！』
看来月大人，似乎在没有拿捏好烧灼的力道。好像有许多人被杀了。
月，「嗯」地一个点头後，
「⋯⋯我认为，是遭到神罚而死掉的人的错」
『接受神罚之後，一般来说会死！？不如说，你的口气好像完全是不甘我的事一样！』
「⋯⋯正好相反，我认为要是崇拜者的各位能努力活下来就行了」
『一般被杀之後怎麽努力都活不了的！虽然是可以让他们复活过来！是可以让他们复活！但至少，不是杀了人的好藉口吧！？而且还是棒读！最少要放入感情才对！』
只是凑巧杀掉了而已，嘛，努力就能活下去罗。的确，是以意义不明所讲出来很有精神层面感的话语。
在都市的各处，竖起了闪亮亮～的神圣光柱。是并用了魂魄魔法在进行复活吧。
「⋯⋯当我好像是个精神异常的人。真没礼貌。为了更好的生活，我想就来帮忙吧」
『诶？』
月也同样，发动了魂魄魔法。对崇拜者们的认知进行干涉，强调出回家的愿望。总之，附加上靠自己回家去的暗示同时，便附上「二年份左右的记忆，变不～见！」的魔法。
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被不是很清楚的强迫观念所驱使而回家去，二年间的空白要努力地去填补起来，一定就能好好地活下去吧。大概。
『真、真是适当的⋯⋯』
「⋯⋯即使牺牲我们都要以自己的慾望为优先。那麽，反之亦然。不管发生怎麽状况、抱持怎样的想法，都不可能会知道。不要去做在这个世上不该做的事比较好对吧？反正──下不为例」
『呜，月，你真的生气了呢。算了，我也一样就是了』
从念话那头传来带有苦笑感的声音。心里，对这次的袭击，香织也同样很恼火。虽然是想想让家人居住的城市化成血海的想法，不过，还是勉为其难地留下了崇拜者们的性命。
耸了耸肩的月，便将往卿转移过去。
「⋯⋯远藤。总是使你为难了。你觉得，该怎麽迎击敌人比较好？」
月用念话在呼叫卿了。
但是，没有传来回答。
嗯？地感到讶异的同时，月，便再次送出了念话。
於是，是打乱了卿的意念了吗，就听见类似杂音的声音⋯⋯
『⋯⋯⋯⋯⋯⋯⋯⋯好想死』
传来就快要死掉的声音了。顺带，抽抽答答的哭泣声。
看样子，好像是本体解除掉了限界突破状态的样子。就连布满城市里的卿的分身也是，现在待在艾蜜莉身旁的是原本的分身。
那名分身，现在，就在艾蜜莉的面前四肢趴在地上瘫倒下来。抱着头，像是在忍耐羞耻一样噗噜噗噜地持续在颤抖。
艾蜜莉酱拚命地「没、没关系啦，浩介！你很帅喔⋯⋯⋯⋯⋯⋯哇！」地，努力地忍住话语拚命在安慰着。
而且，位在英国的本体，就在除了已经昏过去的利特曼教授以外就空无一人的房间里静静地解开摆出来的姿势之後，便慢慢地用颤抖着手去带上了墨镜，往房间角落而去。
以面对墙壁的方向用三角座坐下来，将心灵的殻关上了。
◇◆◇◆◇◆◇◆◇◆◇◆◇
遭受到袭击的几个小时後。
眼神还很空虚的浩介，就来到了英国保安局的前面。肩上背着一个很大的波士顿包。里头，就强行装着以蓆子捆起来的利特曼教授。
从那之後，总算是使内心平复到可以说话程度的浩介，就如月所说的那样，进行了要从这边对处在异界袭击首谋──为了要对那名恶魔进行攻击的商讨了。
作为结论，还是要使用位在梵蒂冈内的『镜门』穿越过去会比较好。
话虽如此，对方跨越了世界进行干涉，并且对方还当着月还成功撤退了。对於只要存在就会对人类的肉体产生侵蚀也很在意，在跨越了世界後，像是替换了一样使留下来的家人遭受到袭击的情况也会察觉不到。
不确定的要素太多，无法轻易地就离开应该要去保护的人们的身边。
所以，就变成要浩介，再次潜入到梵蒂冈，去进行将那些不确定的要素尽可能都消除掉的作业了。
顺便一提，会来到保安局目的除了是要引渡利特曼教授之外，更还收到巴纳德的紧急呼叫的缘故。
保安局前很吵。保安局的车辆，和救护车都停了好几辆，而且还有相当多媒体和围观的群众也都过来了。封锁线被拉起来，其对面那边掉落了大量的碎玻璃。
仔细看，大楼窗户到处都碎了。给人有一种是从内侧被打碎，窗户玻璃才会掉下来的感觉。
和在日本遭到袭击的同一时刻，保安局也同样遭到袭击，巴纳德说，托强大的『帮手』的福，总算是挺过去了。
而且，当月的『神罚之焰』炸裂开来没多久，这边也陆续不再有恶魔出现，剩下的崇拜者们也都呆立不动了。
「大概，是产生震荡的世界之隔恢复原状，而无法显界了吧」
顺便说一下，进行干涉的恶魔的意念突然消失，所以才会使崇拜者们也呆掉是不会错的。
再说战斗方面原本就是外行人的集团。如果没有恶魔，是赢不过战斗专家的巴纳德他们这群局员的。崇拜者们轻易地就被压制住，或是被射杀，事态才平息下来。
「话说回来，会紧急找我来是什麽事啊」
这麽嘀咕的同时，浩介就如往常一样在谁都没有注意之下便正大光明地进入到保安局。被吵闹的现场、来来往往的人们、封锁线⋯⋯全部忽略。
搭上电梯，按下被指定的楼层按钮。就连一起搭电梯的局员也都，各自在按按钮。
「咦，你，到这层来有事吗？」
「啥？你在说什麽⋯⋯咦，是我按错了吗？」
目的地以外的楼层按钮在发光。使得，局员们都感到很纳闷。按二下。进行取消。
「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哇っ！？是谁！？　──啊，是深渊卿！？」
「好、好厉害！是野生的深渊，就在这麽近的地方！不好意思，请帮我签个名！」
浩介的眼神，变成像是死掉腐鱼一样了。局员的一人，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直接碰过面吧。就拿出笔记本来，要求签名。
浩介，则是用「深渊～东京」的平假名来书写了。局员先生非常开心。
响起叮的声音，浩介就在接受敬礼的同时走出电梯了。
默默地在絶对不被任何注意到下，七上八下地从办公室的缝隙中进去，然後就亲自发出要找巴纳德的声音。
「巴纳德。我来了。你这边没事吧？」
「哇呜っ！？深渊！拜托你不要偷偷靠近过来！心脏会受不了的！」
浩介心想，偷偷个毛啊。只是一如往常，很自然地走过来而已。
浩介，就以迁怒的感觉妥当地将装有利特曼教授的波士顿包一扔，将内容物引渡给局员的同时询问起来了。
「这里，没事吧？」
「姑且算是吧。轻重伤者虽然人数很多，但至少没有死人。还有不想得能不能复职的家伙。⋯⋯对上子弹没有用的对手好犯规啊。如果没有她们在的话，一想到就会起鸡皮疙瘩了」
巴纳德对同伴受伤一事感到懊恼似的皱着一张脸。对於『她们』这句话也感到很括混，看见巴纳德的样子，便说出根据情况不同就去拜托一下白崎来进行回复吧。
面对，多少心情轻松下来的巴纳德，也使浩介稍微浮现出笑容进入主题了。
「是说有很紧急的事情再找我，是袭击的事情吗？」
「不，不是。是深渊你的客人。对方，使我不知道该怎麽应付才好⋯⋯⋯总之，人就在接待室里面等着。老实说，有监於这次的事态很想要马上进行审讯，但⋯⋯⋯对方的立场，算了，对方的身分，相当程度超过了我的职权了」
在巴纳德的带领下，浩介便将楼层深处的接待室的门打开来。
就这样，映入视界的是，
「太好了⋯⋯又再次，见到您了呢，御使大人。不，魔王的右臂大人，这样称呼您比较好吧？」
那个人就是眯起眼来，很高兴地在微笑着的梵蒂冈的圣女──克劳蒂亚・巴伦伯格。
虽然很想要去撰写更多关於同学们的部分，但故事会非常无法推进⋯因此，
总之就写到这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想会多多去写班上同学们。
还有，在「归还者的集团」中，健太郎和绫子正在交往的部分，已经修正成还没有交往了。
差不多到了不写时间序系列的作品不行的时候了。
在深渊卿篇结束後就会进行创作。或许，也有可能会在本文中加入修改。
还有，勇者的妹妹，学妹酱的设定突然做了更动，已经换成是单马尾的造型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圣女克劳蒂亚
对於能再见到一面，使克劳蒂亚打从心底感到很开心地微笑着。不带有任何意思的笑容，与稳重的优柔容貌相结合，有着能紧抓万人之心的魅力。
对那样的她，使浩介大大地睁大着眼睛⋯⋯
「你、你能认知到我！？」
「诶？」
不禁，就大喊出来了。
同时，一起进来的巴纳德，「没想到，能去注意到『进到房间里来的深渊』⋯⋯果然，不是普通人啊っ」地，将警戒心提升起来。
克莱蒂亚大人，再次发出了「诶？」的声音。
因为与想像的反应不同，於是就露出有点为难的表情说起话来。
「那、那个，有人进到房间里来，会注意到我想是很正常的。您是在说，有什麽奇怪的地方吗？」
「你、你说很正常⋯⋯是吗！？」
「深渊⋯⋯梵蒂冈的人真的很不妙啊。现在，我很有实在感了哦」
深渊，面对冲击性的话语使脚步踉跄了起来。帮忙撑住的同时，巴纳德流出了冷汗。身为身经百战的局员更还是实战働部队首席的强者的他，隐藏不住感到战栗的表情。
在可疑的意义上，梵蒂冈的指数似乎上升了。
克劳蒂亚「我、我不懂什麽意思⋯⋯」地，微微地开始热泪盈眶了起来。其实是，很期望能有一种更加感动地再会一样，很别具意义的感觉。
举个例子来说，浩介「哎呀哎呀，这麽晚才来啊」地已经预料到克劳蒂亚会如理所当然一样的登场，或「嚯。没想到你能找到我啊」地露出大胆的笑容来迎接⋯⋯
在克劳蒂亚的内心里浩介这个人，是个很冷淡的人吧，便不由得就有了经常会游遍各地又不失冷静举止很泰然的超人的这种印象了。
明明在努力地，稍微得到好印象後，便前来进行符合潮流的再会的问候，就连在搭飞机和移动中的车内也都花上了好几个小时在想着⋯⋯
超人先生，只因为一个问候就显得非常动摇！一点，都不泰然啊！不是很冷淡的那种！而且连改变一下都没有！
「那个，克劳蒂亚大人？我不是有跟您说过吗。不要美化过头了」
「喜欢美谈是没关系，但是将原本是一件好事的事情，去过度去美化，可说是克劳蒂亚大人您的壊习惯」
「呜っ」
在房间内响起了，一名感到头疼的青年的声音，和叹气连连的女孩子的声音。
是梳着一头金发大背头的青年──温・基南，和栗子色辫子发型的女孩──安娜・福克。二人好像是作为随从一起前来的样子。就待在克劳蒂亚的身後。
在那样的他们的存在下而忽然回过神来的浩介，就以总而言之这样的感觉，
「能帮上像你这样的人，真～～的是っ，太好了！！所谓圣女，正如你这般！」
这麽说着，就在这个现场谁都没有认知到的情况下便靠近过去握住克劳蒂亚的手了。是用双手将对方的手包覆起来的样子。还伴随着喜悦的眼泪。
「诶？啊，您客气了⋯⋯⋯确实，我是圣女⋯⋯啊，还用那麽大的力气⋯⋯」
圣女大人，手被浩介握住而脸红了。很不意思似的、感到很害羞一样，扭扭捏捏地在让视线游移起来。似乎是回想起了在地狱里被紧抱着在脱逃的时候，那双强而有力的手臂的感觉。
和男性接触没有免疫力的圣女，自己的存在能被理所当然地对待就对感到喜悦了起来。
当然，平时，遇到会动不动就去触碰很没礼貌的男人，是会婉转地，或用实力去拒絶，但是⋯⋯
总之，这次伴随前来的二人，便以很自然地样子行动起来了。
「っ，能不能请你离开克劳蒂亚大人呢っ？」
「你刚才靠近过来了吧！？你，果然很可疑！还有克劳蒂亚大人也是，您太奇怪了！居然，会露出少女般的反应！」
是窥伺到浩介的实力了吧。还是回想起上次的险恶关系了呢。或是习惯性地战斗经验呢。二人的手已经在碰触自己的武器。温就像从圆柱形的箱子里所亮出来的细剑剑柄，而安娜则是透过裙子的开叉处去窥伺拐。
巴纳德虽然对那二个人马上就有了反应，就以拔出二把手枪的状态，将枪口对向温和安娜了。
一瞬间到来的是一触即发的气氛。
但是，当事者的二人，
「你、你误会了！安娜！这，只是有点感到吃惊的少女！真是的」
「感激不尽～，感激不尽～。这个世上，还有能自然地意识到我的人～。难得啊～，稀有啊～。圣女大人，太感激你了～」
少女的氛围便的扭扭捏捏起来，向圣女在道谢着──这种模样，在某种意义上，是进入到二人世界里面了。
露出严肃表情来的巴纳德，眼神微妙地游移起来。
就连绷紧神经相当紧张的温和安娜的眼神也一样，自然地就游动起来。
巴纳德，和温＆安娜的视线交汇了。彼此的喉咙都「嗯っ，嗯嗯っ」地在发出声响，用视线在相互表达「怎、怎麽办？」的言语。
一拍。彼此叹了口气，举起双手了。
然後，就将视线往扭扭捏捏的克劳蒂亚和在叩拜着浩介看去，再次，深深地同声同气地叹气了。总觉得，巴纳德他们很有默契。
「深渊。我可以体会你很开心，差不多该清醒了」
「克劳蒂亚大人。各项事情都准备好了，请多一点免疫力吧。总之，还请恢复到原本克劳蒂亚大人来」
「『啊！？』」
克劳蒂亚和浩介回神了。彼此就以咳嗽来作掩饰，然後就以没有掩饰过去的感觉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见此，就使得温和安娜来到克劳蒂亚的身後，而巴纳德就在浩介的身後待命了。
「那、那麽，重新再来一次。我是克劳蒂亚・巴伦伯格。直属罗马教皇，在对抗恶魔组织『欧姆尼布斯』，担任圣女」（注：オムニブス（Omnibus），拉丁语，为了众生的意思）
浩介回过头，和巴纳德两相对望起来。巴纳德摇摇头了。他也同样对这个组织的名称没有印象的样子。
在保安局内，巴纳德是现场的佼佼的。有着相当高的地位。连他都不知道，好像就连保安局也同样会不认识这个组织⋯⋯
「我，叫浩介。远藤浩介。是日本人，虽然不是保安局的局员，但⋯⋯」
「我明白。──您是『归还者』之一对吧？」
「啊～，嗯。果然，那部分你们都掌握了啊。会来到这里⋯⋯就是从那件事，狂战士事件推导出来的吧？」
「没错，浩介大人。之前的事件我方也有掌握到一定程度，所以才很信赖保安局。那道从天而降的光柱⋯⋯让我们感到很譁然，对此也调查过了喔」
面对苦笑着的同时说出「果然啊」在点了点头的浩介，使克劳蒂亚微笑起来以点头来回应，然後表情一下子就往严肃面变化过去了。
「浩介大人。首先，请让我向您献上感谢的话语。救了阿齐兹的性命，将我带回到现世来，真的非常谢谢您。如果能向您报答，我想让我做什麽都没关系」
不由得，就露出会使浩介招架不住的强烈眼神。明确地在传达着深深的感谢之意。
「然後，我要打从心底道歉。我听说原先，我的同伴们向应该要感谢的您，以武力要进行捉拿。真的，真的非常对不起」
克劳蒂亚回过头。这使得温和安娜「唔っ」的一声显露出像是说不出话来的模样了。
虽说现场处於混乱之中，所有人都露出前所未有的杀气，但确实，去向刚才刚救下克劳蒂亚的他袭击过去，好像在冷静下来的现在感到有点为难的样子。
以相当难为情的样子看向浩介後，二人就一起慎重地低下头来了。
「对不起っ。明明，你都设下要好好谈谈的立场了，但我们却是太过警戒，而做出了恩将仇报的举动！」
「对不起！还有，救了阿齐兹和克劳蒂亚大人，很谢谢你！如果要补偿的话，无论如何就用我和温前辈的性来来请求你的宽恕！」
面对突然被投以感谢和道歉而翻白眼的浩介，使克劳蒂亚说起话来。
「长官也是──我们的组织的负责人也同样，很想正式向您表示歉意。但是，我和长官在不能同时离开梵蒂冈的情况下，他才没有前来，很失礼的地方就请您多多包涵⋯⋯」
感到於心不安，如果可以藉由电话这种失礼的行为取得原谅，克劳蒂亚说可以马上进行联系来向他道歉。刚才的微笑校是在开玩笑一样显露出意气消沉的样子了。
其实，浩介以为他们肯定是『追兵』。结果，居然是为了来道歉，而被吓到了。
仔细一看，温和安娜似乎都相当紧张。还浮现出冷汗。刚才，面对浩介靠近过去去握住克劳蒂亚的手，就立刻将手伸向武器了，但二人好像非常担心浩介的愤怒会炸开来，而将矛头指向克劳蒂亚。
虽然有道歉的心意，但不容许去加害克劳蒂亚大人。同时，还显露出如果要为此牺牲自己也不会去怨恨的觉悟。
是因为自己的力量占上风才没有对上视线是，是原本的性格呢，还是有听说过浩介的实力呢。先前的袭击就能明确地归纳出是归还者方面的人也很有一套吧。
二人，与其说是当克劳蒂亚的护卫，倒不如说是作为代表来接受浩介的处罚也不一定。就安娜的话使克劳蒂亚露出惊讶的表情来看，克劳蒂亚地亚也有保持沉默的觉悟吧。
看见那样的他们而回过神来的浩介，就用有点感到困扰表情抓了抓脸颊了。然後，悄悄地询问了。
「温先生，安娜小姐。⋯⋯几个人，牺牲了？」
「⋯⋯唔？」
「那个？」
对着温和安娜所说的话语。使二人低着头相互对望，然後像是在窥探一样抬起视线了。
「那场爆炸，还有之後的崇拜者的袭击。没有救到的人，应该还很多吧。一发生爆炸，克劳蒂亚小姐的声音，好像就是在确认同伴们是否安好的悲鸣，所以温先生和安娜小姐明明都受了重伤，但温先生为了去救同伴马上就飞奔过去了，安娜小姐也马上去找来同伴」
不清楚浩介想说的事，使温他们感到很困惑。浩介，不在意地就继续往下说起话来。
「阿齐兹君，明明就快要死了，嘴里还是在说『救救姐姐』。我从地狱回来时，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焦躁感或危机感，感到很愤怒。长官也是人，虽说外表维持着冷静，但握住的拳头在颤抖」
因为很确信。
「你们，一定是一群缔结了很强的羁绊的同伴。对吧？」
浩介的话，使克劳蒂亚、温或是安娜，都露出微微地在哭笑着的表情。温静静地「⋯⋯啊啊」在嘀咕，安娜也同样吐露出小小「⋯⋯是的」的声音。
「我也有同伴。有能够托付性命，献出生命的重要伙伴。我想如果他们被伤害了，嗯，我也同样，没有自信可以冷静下来」
因此，
「不需要道歉──虽然想这麽说，但那肯定，会使一板一眼的你们很困扰，所以我接受了。但是，这样就够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事过境迁！以上 如果还是很感到抱歉的话，以後，就别再重蹈覆辙了！ＯＫ？」
「啊，啊啊。不，嗯，如果这是你的期望的话⋯⋯我明白了。⋯⋯感谢你」
「喔，ＯＫ。那个，谢谢」
温和安娜，在稍微感到困惑的同时，一拍。就忽然放松掉肩膀上的利器露出笑容了。
然後，浩介的话就使巴纳德不知道为什麽就露出感到很得意的表情，同时就从後面砰砰砰地在拍了拍浩介的肩膀，克劳蒂亚也同样，脸颊隐约地红了起来显露出笑嘻嘻的笑容。
「浩介大人。谢谢您」
「嗯，不过，话说回来，可以不要叫我浩介大人吗？自然地叫我浩介就可以罗」
「不，不可以省去浩介大人这个称呼。对我，无论如何就请称呼我为『克蕾亚』」
明明是笑脸，克劳蒂亚小姐却是微妙地用很有魄力的强烈眼神在诉说着。对那特过坚毅的眼神，使浩介不禁就「啊，好」地点头了。不是卿而是浩介，在圣女之眼的面前是无力。（注：最後一句是笨蛋测验召唤兽，阪本雄二被翔子抓去看电影时对明久说的名言）
一个咳嗽。纠正了坐姿使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的浩介开口了。
「那麽，克劳蒂──」
「⋯⋯」
「啊～，那个，克蕾亚小姐──」
「⋯⋯」
「⋯⋯克蕾亚你们，不是只来传达一声道歉的吧？」
满脸笑容的圣女，很强！
圣女的微笑！是万能的语言工具！温和安娜也同样，露出相当难以为育的表情。对於浩介所使用的克蕾亚这个称呼，露出非常满意的表情了。
「是的，浩介大人。已经是无需去隐匿的状况了。对浩介大人，以及归还者的各位，应该要传达的事情──我是为了要传达世界的危机才前来的」
「世界的危机吗」
浩介用带有苦笑的感觉在反刍着。不认为是在开玩笑。地狱里的恶魔，实际上就才刚袭击过。没有可以去质疑的余地。
何况，克劳蒂亚，也有圣女这项头衔，在梵蒂冈内看得出地位相当高。
这点，从刚才『我和长官不能同时离开梵蒂冈』这句话中就可以明白的事。
那样的她，是不会特意离开大本营的。会有相应的理由是理所当然的。
「在讲述之前，首先请确认一下。稍早所发生过的恶魔和崇拜者的袭击。虽说是不完全但世界的阻隔确实是动摇了。在梵蒂冈，虽然以长官为首在执行纠正仪式了，但是⋯⋯在术式发动之前世界就被导正了。是浩介大人出的手吗？」
「不是，以反探测去揍飞恶麽送过来的人不是我。是我，遥遥不及人喔。我们，在日本的归还者和有关的人们虽说全都被袭击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吧？」
「っ⋯⋯原来如此⋯⋯果然，各位的有如此的能力⋯⋯」
似乎是半确信的提问，但事实上在听见跨越了世界进行反击，逼使恶魔撤退这件事，还是使克劳蒂亚她们都屏息了。
克劳蒂亚以毅然的表情情回过头後，在收到那股眼神的温和安娜也用同样的表情点了点头。
「那麽，根据罗马教皇之命，我们就来讲述一下一切。我们是什麽人。以及，关於将要发生的未曾有过的危机」
「这样啊。那真是帮了个大忙罗。其实，我被魔王的正妻大人告知要去取得来闹事者的情报。事实上，有打算晚点要再次入侵到梵蒂冈，但省下麻烦了哦」
「诶？」
「之前我就有跟踪阿齐兹君，使用梵蒂冈国外的秘密通道侵入进去了，但阿齐兹君真是敏锐啊」
「诶？」
「好久没有得到满点的惊险感了。下次会处在戒严状态下吧，才觉得会有点麻烦的啊」
「诶？」
事实上是用很吊儿啷当的感觉零零落落地道出了事实。明明是秘密组织以会『花费工夫』这种认知层级被侵入，还早就预料到会有重重警戒的状态同时，还用感到『麻烦』的感觉来收场。
克劳蒂亚的表情有点抽搐起来，温「阿齐兹，被跟踪⋯⋯不对，不可能的吧」地在摇摇头，安娜则是「有道要认证的门，是怎麽办到的⋯⋯」地在发出乾笑声。
面对总觉得很微妙的气氛，使浩介「咦？」地纳闷起来，巴纳德「我懂。我非常可以体会哦～，那种感受。局长室被平然地侵入进去时，我们局员的感受也一样哦」地在嘀咕的同时，还露出相当温柔的空虚眼神。
浩介，咳哼地咳嗽了。
「那个，总而言之，等一下的说明，我是月小姐的⋯⋯现在，必须要去向统领归还者们一职的魔王正妻，那个人报告一声，也为了避免更多要花费的工夫，就连上通信一起听可以吧？」
「那样的化，我们局长也一起加入会比较好吧。刚才，有传来联络已经平安到达南云家了，能让她一起听的话会很感激不尽的」
顺便一提，以PC视讯进行通话的局长的後面，有着以微妙紧张的模样在怯生生地将视线往画面之外看去的亚伦，但⋯⋯
或许，就有一名笑嘻嘻以抖Ｓ的眼神在注视着的女高中生在场⋯⋯也不一定。
克劳蒂亚表示同意後，浩介就马上向南云家进行连络了。要谈事情，而将PC的通信连线起来⋯⋯
「⋯⋯你好，是我」
月大人，再次以转移登场。当然，是成人版。而且，还慎重地摆出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的JOJO立，并且还用手指比出了一个♡
其脚下，像是开悟了一样以大澈大悟的表情静坐着的玛古达勒斯局长也在。看来，是二个人一起转移过来的样子。
其他成员们虽然透过通话就可以了，但月和玛古达勒斯局长是认为直接听会比较好吧。在接待室里的大型显示器的对面，可以看见露出被吓了一跳的表情来的香织和雫她们的身影。恐怕，在吵闹的画面之外还有前来避难的同学们吧。
面对突然现身又很神圣的美女，而且还太过超现实，使克劳蒂亚她们哑然到愣住了⋯⋯
「好、好美⋯⋯」（注：ふつくしい，对应美しい/美丽这个意思。是动画游戯王DM54话中海马瀬人的台词）
不，有一人，一个被月大人的♡给打动的男人。就是温。按住胸口，一歩二歩地在向後退。
像是被子弹打中一样。
当一旁的安娜投以瞠目的表情时，温才忽然回过神来，「我是克劳蒂亚大人的骑士！是克劳蒂亚大人的骑士 阿门」地已有些慌乱的感觉喃喃地在嘀咕了。
类似於一般人所谓的危险人物。安娜酱的冰冷视线扎了过去。是一副在看脏东西的眼神。
「月小姐、月小姐。真的，请你看一下气氛好不好」
「！⋯⋯你的意思是我是ＫＹ吗。没礼貌。明明只是在模仿深渊卿跳入电车内的举动而已」（注：KY是来日语中「空气が读めない（发音Kuuki Ga Yomenai 是『不会应地制宜的人』）
『咕噗っ！？』
浩介按住胸口蹲下来了。的确，是有摆出过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的姿势。但是，是为什麽，为什麽月会知道那件事啊。
答案自然不待言，就是摄影师绫子将拍到的影像纪录做成放映会造成的。
『嗯っ，咳哼っ。出次见面，我是保安局局长玛古达勒斯。这边这位，是归还者们的领袖南云一氏的夫人⋯⋯的首席，月氏。能让我们听听这整件事情吗？』
『啊，好的』
为了将已经开始混沌起来的现场恢复过来，玛古达勒斯局长，非常地努力。背後所浮现出来轰轰轰的文字很有迫力。克劳蒂亚大人，用一双带了有点含泪的眼神点了点头。
然後，大体上因为月大人的缘故而被打乱的气氛在恢复过来的同时，浩介就重新将从利特曼教授那边所听来的事情仔细地告诉众人，以此为基础的说明，终於展开了。
『原来如此，已经都知道到这种程度了呢⋯⋯⋯地狱和恶魔，以及崇拜者的事，大致上这样的认知是没错的。我们『欧姆尼布斯』，就是为了对抗那样的地狱和恶魔、崇拜者们的组织』
提到，这个组织就是在过去地球与异世界的战争中赢得胜利的一方，也就是在地球方面的人们之中，在负责在监视异世界这项任务的人们的末裔所创立的。
在迎合时代的同时，有时会改变组织的名称，只是絶对不会中断，在歴史的背地里守护人类对抗恶魔的组织。
「也就是说，驱魔师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意思吧」
「是的，浩介大人。只是，和世人一般所谓驱魔师有点不同。隷属於欧姆尼布斯，而且能自称是『驱魔师』的人，就只有能够使用神器这种资质的人而已」
「神器？」
「浩介大人也知道的，『镜门』和『圣十字之钥』，以及⋯⋯」
克劳蒂亚的视线，就往後面望去。就往待在身後的温他们的背後的墙上就放着一具大型的十字架看去。被布和皮带包住看不到本体。但是，全长就超过二米，可以知道的是它即使被设置在教会祭坛上也不奇怪很壮观的东西。
「我的『圣十字架』。就是蕴藏对抗恶魔之力的特殊武具。过去，在地球和异世界的纷争中被使用过的武器、防具，可说是寄宿了神的力量这种奇蹟的一部分」
月定睛地在注视着正在说话中的克劳蒂亚。接着就让视线往温和安娜移动过去，一句「原来如此」後便点了点头。
「⋯⋯总之，在流有异世界的住民之血的子孙中偶尔会诞生出『拥有魔力』，能使用被留下来的魔法具或神器之类的人，就称之为真正的驱魔师」
顺便一提，月所见到的克劳蒂亚她们的魔力，和归还者组相比要少的相当多。如果和後卫职相比，是来到级数出现落差的位阶。更无法与月她们相比。
即便如此只有克劳蒂亚，和温及安娜相比似乎拥有高出他们数倍之多的魔力，但⋯⋯
就刚才的话题来看，恐怕是一出生就拥有返祖般的魔力，会随着世世代代的累积而使血缘变淡，魔量也会成比例性而越变越少吧。
对於像是理解似地在点了点的月那番『拥有魔力』『神器』的话，使克劳蒂亚歪着头感到困惑。
总之，月她们的事就待以後再提於是就用不快的眼神在催促继续往下说。并不是在瞪人。也没有不高兴。虽说是这样，但⋯⋯克劳蒂亚还是在感到哆嗦的同时继续说起话来了。严肃表情的月大人很有压迫感的。
「欧姆尼布斯的存在，就除了教皇大人以外，代代，就只有在台面上掌管梵蒂冈第二图书馆的枢机卿会知道，其他的一切都会被隐匿起来」
「对恶魔战的总司令如果是教皇，现场指挥官的枢机卿就是『长官』这种感觉对吧？克蕾亚也说过自己是『圣女』⋯⋯那是？」
不知道为什麽，视讯电话的另一端突然就闹哄哄了。「浩介大人的称呼⋯⋯连浩介都是使用克蕾亚这种昵称？浩、浩介，这是怎麽一回事！」「等等っ，艾蜜莉酱冷静一点！」响起这种声音来。随即就变成「嗯唔！真─！」这种嘴巴被摀住的呻吟声了。
克劳蒂亚有点在意萤幕另一端的同时回答起提问来。
「所、所谓圣女的职位，是指当代，『最强』的驱魔师的意思。通常是会被称为『圣使徒』，不过，在女性成为圣使徒的情况下固定就会以『圣女』这俗称来称呼了」
「⋯⋯最强？克蕾亚？」
「呜っ。是的，那个，姑且⋯⋯」
面对浩介那般大吃一惊的表情，使克劳蒂亚有点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了。外表是暖呼呼大方系的大姐姐是当代最强的驱魔师⋯⋯
月大人的不快眼神也扎了过去。用像是在说「哈啊？你是最强的？自知之明，你懂吗？」的眼神在看着她。事实上，就只是在想「嘿耶～～」而已。倒不如说，从魔量来看就可以理解到。但总觉得会给人有一种超不悦的眼神。（注：嘿耶，是感叹的形容）
是看见克劳蒂亚变得越来越渺小在害羞吧，使温和巴纳德插嘴了。
「克劳蒂亚大人真的是我们之中最强的。的确，从外表来看会很难想像，其实，格斗战等方面也很不擅长。岂止如此，在日常生活上也很粗线条。但是，能使用那具『圣十字架』的人就只有克劳蒂亚大人。而且，只有能使用『圣十字架』的人在对恶魔战中必然会是最强的」
「确实是很厉害啊。在局里被恶魔袭击的时候，赶来的就是巴伦伯格氏啊，还献上了祈祷。接下来，那具大型十字架就进出强烈的光芒，注意到时恶魔已经不在了，崇拜者也全部都倒下来了喔。正给人有一种一扫而尽的压倒性的感觉」
所有人就向克劳蒂亚投以嘿～这种感到很佩服的目光。脸颊有点红起来的同时，却是对温那番「很不善於格斗战」的评价，全力地将视线往窗外看的到的天空看去来转移焦点了。可以猜想的到。
浩介用领会的表情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啊。作为後卫职是最强的啊。的确，即使是在没有神器的状态下也很厉害。在地狱时也一样有展开过不让所有山寨饿鬼们接近过来的结界」
「谢、谢谢你，浩介大人。幸好多少有派上用场。要是从头到尾到指是被抱着，就有辱圣女之名了」
克劳蒂亚莞尔地在微笑着。是回忆起在公主抱的状态下进行脱逃时的事情了吧，红着脸颊羞答答的模样也很可爱。
『唔，嗯姆！噗哈っ，浩介！这是怎麽一回事！？你抱过那个人！？所以才会跟那个叫克蕾亚的人很亲──』（注：抱っこした，这个词有二个意思。一个作为拥抱的解释，另一个就是男女之欢）
『好了，艾蜜莉博士。稍微安静一点吧。浩介先生，现在正在和第四位妻子──咳哼，梵蒂冈的圣女大人在谈重要的事情』
『偶才～～～～轰该偶啊～～～』
什麽也听不到。感受不到寒气。萤幕中的香织她们虽然用温暖的目光往画面外看过去，但不需要去在意。
还有，虽然也有听到「果然又对新的女人出手了」或「卿，去死」等怨怼的声音，但浩介却是发动了刚入手的新技能『应地制宜等同GALGAME主人翁的听力』。（注：文中「去死」的原文是モゲロ，是一种带有祝福和诅咒对方的话语，类似『现充爆炸吧』这种解释）
诶？你说什麽？
「啊，那个，浩介大人。那一位是⋯⋯而且，听说『第四位妻子』是⋯⋯」
「ＭＳ・巴伦伯格，继续说话去。我还没有听到首谋者的事」
玛古达勒斯局长，是在忍耐吧应是去打断对方的话，还锐利的目光在看着克劳蒂亚。
不知道为什麽，玛古达勒斯局长，和代号『魔王』的夫人一样在瞪着我似的⋯⋯然後，就让眼睛稍微含着眼泪，最强的驱魔师便点了点头同意了。
「首谋者──他的目标是我，也是干涉了世界之隔去袭击各位的人。企图要将二个世界统一起来，成为支配者的人。在圣书中，或是其他书籍都无法去形容的恶魔。我们将那名恶魔──以安诺文来称呼」（注：安诺文，是Unknown的意思。这边是用音译也可以直接称呼「未知」）
「书籍所无法形容的恶魔⋯⋯⋯那也就是，反过来说就是被一般世人所知晓的知名恶魔是实际存在的吗？」
那个『影』之恶魔也会成为什麽。但是，被流传的大恶魔是实际存在的，如果他们目标也是地球的话⋯⋯
那样的浩介的担心，轻易地就被肯定了。
「很遗憾，是实际存在的喔。话虽如此，被书籍所记载和实际型态是不同的，但⋯⋯⋯总之，完全没有过去的纪录，在十二年前第一次被确认到的那名恶魔，就因为身分不明正体且身为具有王级的力量的大恶魔才会被称呼为『安诺文』的」
十二年前，这样的一句话在说出来的，面对声音里略为参杂着阴暗的克劳蒂亚，使浩介的表情变得有点感到很讶异。
然而，就在要去询问是什麽原因之前，月就对『王级』这个名词有反应了。
「⋯⋯王级是？」
「是记录在，我们欧姆尼布斯所传承下来的历史书中。根据里面的说法，在过去的异世界方好像有七位王在统治各国和种族，他们是在神的力量之上，会如同在使世界的基础起作用一样在处理奇蹟」
「⋯⋯在世界的基础上？」
月的眼睛一下子就眯细起来了。对此感到很惊愕，使克劳蒂亚用很微妙的表情继续往下说了。
「是的。只是，不只能引发火或风。还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与王的血脉相近的恶魔，虽然好像可以使出强大的力量，但⋯⋯安诺文也同样，能使用类似的力量」
这样说来和其他恶魔就有了区分的恶魔，似乎被称之为『王级』了的样子。
浩介，在脑海里想起了安诺文。在如影子浓缩起来的身影下，具有能操控影子的能力。分身直接进行战斗过的感觉，与其说是影子，不如说是类似力场的块状物的感觉。
此外，能干涉世界之隔的能力⋯⋯
稍微去想，就会流下冷汗。战斗过的感觉，虽然现阶段的评价是很棘手却不是打倒不了，但却有一种讨厌的预感。
「会不会，和我在地狱战斗时，那家伙并没有认真起来？」
「不，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已经全力以赴了。我不认为，他会故意放走我个作为母体的人。但是，有没有使出十成的力量这件事，我的答案是『NO』吧。至少，在十二年前被确认到时，安诺文是有使用过的可以自由变化形态的能力，和可以召唤出魔兽一类的东西，但他都没使用」
面对又再次出现的『十二年前』这个字眼，使浩介的意识被囚禁了起来。但是，这次，克劳蒂亚的表情和声音一点变化都没有继续在往下说话了。
「当时，安诺文虽然是被召唤才出现在现世，但是非常强大，就连驱魔师的力量都不及於他。最终是受到来自地狱的强大干涉力才被拖回去的。因为他是对魔王们发出怨怼之声下消失的」
看来，就连召唤恶魔的仪式，都要有资质的人才能正确地去进行，而且，还要有实际对等的代价才行使的出来。（注：有资质者这句上面有小字「拥有魔力的人」）
并且，被赶到地狱去的过去的魔王们，基本上，虽然已经没有意思要去侵略地球，但这好像是欧姆尼布斯的见解。那是，自太古的战争以来，序列比较高的恶魔除了被人类召唤以外就不会去干涉所得到的结论。
当然，除了在人类这方很知名的大恶魔以外的恶魔的干涉是经常性的，反倒是企图去召唤恶魔的人络绎不絶的结果，似乎使得驱魔师的战斗也还没有结束的样子。
浩介像是理解过来一样说起话来了。
「这麽说来，我是有听说虚伪的王消失了～的传闻」
「⋯⋯是的。是什麽原因虽然不晓得，但是现在的地狱哩，好像没有魔王们的影响。正因如此，安诺文才会行动起来吧。是被封印住了呢，还是说还没有办法使出全力，但是⋯⋯」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可能必须要去对上知名的恶魔了？」
「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安诺文本身，是以急遽再增加崇拜者们的信仰来做为力量的吧，力量似乎不断在增强中」
克劳蒂亚回到了原本那种很微妙的氛围，然後就向浩介，以及月露出真挚的眼神看过去了。
「再来，当安诺文使世界之隔产生动摇时，就不会像这次一样是不完全的状态吧。下次，就会和地狱完全连接起来。得到肉体的强大恶魔们，就会不断地在现世降临。在过去，被称为是神之力量的奇蹟面前，现代兵器是对抗不了的吧。我们也是，靠人数的力量是战胜不了的。如果，世界连接起来的话，那就会は──对世界、现代社会，具有毁灭的意思」
这就是克劳蒂亚所提到的现代世界会被毁灭掉的危机。已经，不会是向归还者的周遭等局部性的侵略，而是变成世界性的规模，以海来使恶魔们蜂涌而出吧。
如此一来，会出现多大的损害呢⋯⋯
「因此，就必须在世界被连接起来之前，由我方进入到地狱去将安诺文打倒。但是，在之前的袭击中，失去了许多同伴，欧姆尼布斯的总部已经变弱了」
原本，真正的驱魔师就很少。即使将派前到世界上的人们都招集回来，但是。也没有时间了。
所以，在知道浩介这个人，如英雄一样的人之後，
「归还者的各位。无论如何请将力量借给我们」
这麽说着，克劳蒂亚便深深地将头低下来了。温和安娜也同样低着头。
原本，他们就不可能将力量借给其他的组织或个人的吧。但是，刚才，克劳蒂亚有提到过教皇的命令。也就是说，高层同意，迫於这次的事态，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世界正面临危机。
保安局可以列席会被允许，肯定是有考虑到会与归还者之间的关联性。不需要去询问，对此也没有余力去应付，如此一来从一开始就要共享情报也是事出无奈的吧。
透过萤幕，可以听见同学们「真的假的，标准突然间就变大了啊」「为什麽连回到地球後也要面对到奇幻啊」地在半开玩笑的声音。
玛古达勒斯局长，并没有说出口，而是向月投以就交给你来判断吧的视线了。
浩介也同样，用视线向月投以「该怎麽办？」地询问了。月，并没有多做考虑，就向低着头的克劳蒂亚她们回应了。
「⋯⋯嗯。没问题。不如说，不是借不借你们力量的问题」
「诶？这是什麽意思⋯⋯」
面对感到困惑而抬起脸来的克劳蒂亚她们，月就维持的面无表情，只是，散发出任谁都会感到冰冷的可怕氛围说话了。
「⋯⋯虽然不知道恶魔是不是丧家之犬，但那些家伙跑来找我的砸。所以我接受了。我会杀光他们。灭尽他们。没有慈悲地」
类似於也是啦～的气氛，就从浩介和透过萤幕的另一端传来。
「⋯⋯克劳蒂亚」
「是、是的！」
「⋯⋯我听说你做为母体被盯上了。为了後方的安全你留下来比较好。在战力上看起来也不需要合作。只要打开镜门。後面，就由我来蹂躏地狱」
「っ⋯⋯这是⋯⋯」
言外之意，就是不是战力的通告。的确，在将安诺文赶跑的基础上，空间转移方面也被目睹到了。在看过浩介的实力後，断定对手是在他之上。即便驱魔师们加入近来，确实，与其说可以成为战力不如说还可能会碍手碍脚。
虽然有合理地做判断了，但克劳蒂亚却是露出焦躁的表情不知为何在唱反调了。
「但、但是，地狱很广大。根据纪录，不只有地表部分，地下也有好几层的领域。如、如果有我同行的话就能找到安诺文。可以与安诺文，产生感应」（注：感应这里，原文是连结。做了语意修改帮助了解）
「⋯⋯嗯，你放心。那家伙的魂魄我已经掌握住了。只要待在同个世界就能找到他。之後用转移移动过去就好了」
「呜っ⋯⋯」
克劳蒂亚的视线在游移。温和安娜，是知道她的感受吧，所以便什麽话都没有在看着克劳蒂亚。
月，对於克劳蒂亚的样子使头上浮现出「？」询问起来了。
「⋯⋯嗯？有什麽问题吗？」
「⋯⋯⋯⋯⋯⋯没有。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也会组成部队进入到地狱，请不用在意我们去讨伐敌人。无论如何，请务必っ，要拯救世界！再者，还为了不使安诺文所散布的恶，降临到众人的身上，拜托了！」
她的声音，像是要斩断什麽一样，要压死一样。因为深深地低着头，所以分辨不出她的表情。
是因为莫名的举止而感到很奇怪吧，月讶异地在凝视克劳蒂亚了。这次的事件，如果敌人的首脑被月她们讨伐掉的话，以为身为驱魔师这也会因为利害一致而大表欢迎才对，但⋯⋯
月的视线，转而移动到温和安娜身上。面对如同询问般的视线，使温和安娜，像是有点犹豫一样在互看过彼此之後，安娜便静静地摇了摇头，而温则是点头，如在敷衍什麽一样回答了。
「因为我们失去了很多同伴，期望能去讨伐敌人的人也很多。可以的话，我们想亲自动手。但是，要放在天平上的是世界的命运。如果，你的作法是确实只有你们才办的到的话，我们也无法去否定。只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给予支援」
原本，作为驱魔师的使命──就是可以为了从恶魔手上去保护人类而奉献出生命。如果可以拯救到谁即使要牺牲自己都不避讳，没有夹带私情的余地。藉此，来选出正确的道路。
「⋯⋯嗯，原来如此。那麽，你们同伴的份，是可以商量的」
虽然，还有一点点无法理解的感觉，月这麽说便同意了。就连这段时间，浩介也一直在看着克劳蒂亚显露出在想什麽事情的表情。
「⋯⋯要马上前往吗？告知座标之後就能转移了吗？」
月的话，使克劳蒂亚终於抬起脸来。当下，并没有已经是将什麽给压抑下来的氛围。
「不，预定要和派驻在英国的驱魔师们会合後，用专机回去。而且，现在，还有为了世界之隔将要连接起来做准备」
提到，其实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方尖碑也是神器之一，在对付大规模的恶魔召唤的必要之时就会被启动。
即使在世界各地因世界之隔的动摇而产生出通道，只要启动方尖碑，就能使连接起来的世界通道强制性地往广场过来的样子。
顺便一提，包围整座广场的一百四十尊圣人像。那似乎也是神器，为了不使恶魔离开广场好像会展开强力的结界。
也就是说，万一讨伐赶不上，或是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态而使世界接上时，就能将广场暂时当成战场来争取时间。
「因为各处被炸掉的缘故，准备还要再花上半天。深入进去後，即使不完全就能对干了连接起世界这项暴行的安诺文做出应对，只有这点会想要各位让我们做完」
「月小姐，就由我来先跟着克蕾亚她们的吧。克蕾亚作为母体被盯上，要是有个万一会很麻烦的」
「⋯⋯嗯。我明白了。那麽准备完成後再联络。在此之前，就先强化一下我们的防御」
这麽说着，月就站起来，还用力地抓住玛古达勒斯局长的手。局长，急忙进行制止。看来似乎要留在这里。到底，本部被袭击後局长不在似乎会很麻烦。
『哎⋯⋯夏洛奶奶，不回来吗？』
「噗唔っ」
萤幕上，就有着缪那无精打采的身影⋯⋯⋯
连会哭的小孩都会安静下来的鬼局长。以过去任何一名部下都没见过，难以形容的表情在呻吟。彷佛就像是在忍耐胃痛很严重的表情。
「对、对不起喔，缪。奶奶，等一下还有很多工作。好孩子的缪，可以体谅对吧？」
『⋯⋯缪是好孩子所以我可以体谅。奶奶，工作要加油的喏』
坚强地在笑着，缪用如同小红叶一样的手在挥动着。奶奶，摀住鼻子的同时，就用很棒的笑脸回以挥手了。
『浩介，你要待在那个人的身边吗⋯⋯その人の傍にいるの？』
「噗唔っ」
透过萤幕，艾蜜莉酱的身影显得很无精打采。
不将恶鬼罗刹当一回事的英雄。意外地就以难以形容的表情在呻吟了。彷佛就像是在忍耐胃痛很严重的表情。
「抱、抱歉，艾蜜莉。因为有留分身下来了⋯⋯」
『算了，我都明白。浩介，要小心。我，也会去做能做的事的』
一瞥看向克劳蒂亚的同时，艾蜜莉酱坚强地笑了。浩介，面对那副笑脸摀住鼻子的同时，就以很棒的笑脸──「这样，才是深渊啊」「我会去向拉娜小姐说一声的」「白痴，那个人会很高兴的吧」「他妈的」「卿，去死吧」Etc.──不等待看完，就偷偷按下萤幕的电源了。
「⋯⋯嗯，那麽，远藤。後面就交给你了」
「好」
月大人眨眼间就消失了。
克劳蒂亚她们和归还者、保安局的会议上对於合作的态势下所做的协商结束，就使松了一口气的气氛往四周流散开来了。
「ＭＳ・巴伦伯格。姑且不论针对恶魔，如果要警戒崇拜者的袭击，我们这边也会派出实战部队帮忙，如何呢？」
为了即时掌握事态的推移，更还想要和持续潜藏在历史被後的组织建构出友好关系的打算，使玛古达勒斯局长向克劳蒂亚提案了。
克劳蒂亚，猛然振作起来对於可以得到帮忙感到很安心。本来，是没有这种对外交涉的立场吧。
「请不要这麽说。长官有提到，如果有提出建议就答应下来。因为与崇拜者，或是和恶魔的有过战斗经验的战力是很贵重的」
接受他国的武装势力一般来说会是大问题吧，不过，知道整件事的专业战斗集团，即使有考虑到往後的关系也判断会是有益的样子。
恐怕，或多或少是有和玛古达勒斯局长相同的打算吧，总之，梵蒂冈方面也有考虑到这种非常时期才会答应的吧。
用毅然的表情站起来，克劳蒂亚便与玛古达勒斯局长握手了。因为要让巴纳德他们用独有的路线秘密地进入国内，在梵蒂冈方可以接纳下来的态势～等话题也很快地有了结论。
「那麽，浩介大人。我们走吧。这次不需要侵入，会正面欢迎您就请放心吧」
稍微发挥出开玩笑的举止同时，克劳蒂亚就用笑容这麽说着。
嘿咻地在嘀咕的同时，就背起了巨大的十字架。克劳蒂亚的身高在一百六十公分左右，高出三十公分，就形成十字架冒出头顶的样子了。
背着有点沉重的它而向前弯的同时就往门的方向走去。
温则是先走一步去将门开。
「总觉得，很重的样子。你没问题吧，克蕾亚」
「因为是金属制的确实是很重，但是我已经习惯了」
才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我是最强的驱魔师！像是这麽说着克劳蒂亚就用很灿烂的笑容，要钻过门──
砰
「啊！？」
圣十字架的前端激烈地撞在门框上了。圣十字架往背後一倒，像是被拖过去一样使克劳蒂亚也跟着倒下来。然後，後脑杓就砸在十字架上。匡当这种很痛的声音就响彻开来。
「克、克劳蒂亚大人！你没事吧！」
「啊啊，明明最近都没有过！在不习惯的地方就会摆架子！」
呜っ，呜～地，抱着後脑杓眼睛含泪的克劳蒂亚，就使得温和安娜以很习惯的样子将她扶起来了。
直到刚才，还相当有圣女的感觉，虽然在会谈後也是有着一身大方系大姐姐的氛围，但⋯⋯
浩介也好、玛古达勒斯局长也好，就连巴纳德也是，都被圣女大人突然的失态给吓一跳了。
「刚、刚才的那个。只是稍微失败了而已。哎嘿嘿⋯⋯」
克劳蒂亚露出在掩饰的笑容。很不好意思地在呼呼着後脑杓，絶对，不是在演是很痛这件事。
「克劳蒂亚大人，还是由我来拿⋯⋯」
「温！我平时就说过了吧！这个是我的神器。那麽，由我来拿是理所当然的！」
嘿咻地，在嘀咕的同时，这次克劳蒂亚就把圣十字架抱在胸前。慎重地，在注视着门～框的上方同时，这次才从门钻过去。
在接待室的外面，即便是在楼面也好像都看到克劳蒂亚跌倒的样子，面对拚命在将巨大的十字架给拿到外面来的克劳蒂亚，便使零零落落的局员们的视线都集中过去了。
不在意那样的视线，克劳蒂亚就来到接待室的外面，呼地吐出一口气来的同时拿着的圣十字架──就这样，滑溜溜地从手上滑掉了。
「──啊！？」
圣十字架就往克劳蒂亚的脚尖落去。急忙将脚一缩，痛到颤抖起来的同时就含着眼泪蹲了下来，
「──啊！？」
果然，失去支撑的圣十字架就往克劳蒂亚的身上倒落下来。成了沉重的金属块的垫板，使圣女大人手忙脚乱地在挣扎。
打算将刚才发的事当作没看见，用视线将一瞬间的会议给结束掉的浩介和玛古达勒斯局长她们，就不将对於已经没办法当作没看见的失态而打开来的嘴巴给闭上了。
「啊啊っ，克劳蒂亚大人！有没有受伤！？」
「比平时还要更惨⋯⋯⋯是因为开会，才会变得很紧张吧」
看来，这位圣女，在紧张时是不会出错，但一松懈下来时好像就会变成一名冒失鬼。
被温他们扶起来的克劳蒂亚，整张脸红起来的同时，就算痛到眼泪都流出来了，还是重新将圣十字架给背起来。然後，拚命地在掩饰的时候，就露出了笑容。接着就向玛古达勒斯局长和巴纳德进行道别的寒暄。
虽然没有完全掩饰过去，但这种时候玛古达勒斯局长表现可就很成熟。就以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进行了道别前的寒暄了。
就这样，克劳蒂亚飒爽地就往出口走过去，但⋯⋯因为袭击而使乱糟糟的办公室内堆起了陷阱的（？）的小山。出色地被裸露出来的配线一绊，
「──啊！？」
啪答一声，啪倒下来了。十字架的重量增加了一倍。因而吐露出「唔耶！？」这种奇怪的呻吟声来。
咻～地，寂静降临在办公室内了。
温摀起了眼睛「今天真的很惨啊⋯⋯」地在嘀咕，安娜则是「会是因为那名叫做月的人的不快眼神而感到很辛苦呢？所以才会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地在嘀咕着。
附近的局员们则是急忙将克劳蒂亚扶起来。
「喂喂，你没事吧？跌得很重喔」
「有没有受伤呢？话说回来，这个还真重啊！」
就在局员们陆续吐露出在担心或是感到惊愕的声音的时候，终於就快要爆发开来红着脸的克劳蒂亚，就算如此也因为圣女的自尊吧，
「谢、谢谢你。我没事。别、别看我这样子可是很强壮的。即便从行驶中的车上不小心跌落下来也不会受伤的哦！」
任谁都觉得，不是该莞尔地笑着说话。
话虽如此，「哎嘿嘿」地，像是在掩饰一样，浮现出害羞般的笑容，在向局员们点头哈腰的克劳蒂亚，总觉得使人有了一种暖烘烘的感觉。局员们也同样，在克劳蒂亚的笑容下很自然地就浮现出温暖的笑容了。
克劳蒂亚，重新向玛古达勒斯局长打声招呼後，不去背也不去抱圣十字架，就很慎重地连拖带拉往出口走去了。
浩介，一边指的克劳蒂亚，一边就用望向远方的眼神向温和安娜询问起来。
「⋯⋯最强？」
「⋯⋯是最强，没错。在战斗中，或是集中精神时是没问题的。只是，一松懈下来，就不知道为什麽会变成那样。大概是用自爆来不给周遭添麻烦，只是会很担心她会不会生气而说不出来」
「原来如此」
可以理解，刚才那番不会危及到日常生活的意思。倒不如说，说不定日常生活是很危险的。
「背着十字架，抱着十字架，挥舞十字架的圣女⋯⋯总觉得，应该很含蓄的吧」
「那个，不必勉强去给自己有好感也没关系吧？」
注视着克劳蒂亚的背影同时浩介的一席话，使安娜「因为她总是如此」地乾笑起来这麽说了。
「──啊！？」
噗通，咕噜咕噜，砰嚓！（注：都是碰撞的状声词）


◎深渊卿编第二章　决死の戦い（？）
「⋯⋯你没事吧？克蕾亚」
浩介，那略带有尴尬的声音响彻开来了。
地点是在罗马市内位在小机场的跑道上。是欧姆尼布斯专用的机场，而且还是从欧姆尼布斯的专机上下来的。
时间是黄昏时分。照耀着今天的太阳，往西边的远方沉没而下。
天空是美丽的茜色，夕阳的风很凉爽。而且，在扶梯下方按住屁股在流泪的圣女，看起来很痛的样子。
「嘿、嘿嘿，诚如你所见到的那样，我没事」
「不，就我所见你很有事，所以我才会问的」
给人有种，耶嘿嘿这麽可爱的感觉在害羞地笑着──根本就没有。要说是哪一种那就是克劳蒂亚小姐露出一副「嘿嘿っ，老大，帮我治疗一下」这种感觉的人所显露出来在掩饰的笑容。
按着屁股站起来，嘿咻地以竖起来的圣十字架来支撑的她，虽然有着一身以白色为基调长袖连衣裙很清秀的打扮，但整件衣服都变得有点脏了。
另外，并不是刚才踩空扶梯，整个屁股滑下去。更不是，从英国前来的路上，被恶魔及崇拜者袭击而展开激烈战斗。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克劳蒂亚，在来到这里之前数次所发生的自爆。
离开保安局之後，浩介他们，就先去和派驻在英国的二名驱魔师会合，但就连在此之前，唉，克劳蒂亚自爆了。
爬上楼梯时，脚踝就被圣十字架用力一绊，反过来就因为圣十字架的重量而失去平衡，脚踩空而使跌了一屁股。
在什麽都没有的地方摔倒成了圣十字架的垫背，装作没事与墙壁和柱子猛烈一撞倒下来，还是成了圣十字架的垫背。更还整个人被机场的旋转门给夹住。
在专机内，拿起眼罩要戴上小睡一下，就在起来的时候便「好、好黑！发生什麽事情了呢！？」地手忙脚乱起来了。然後，就从倾斜的座位上摔下来了。
种种过程，而经过许多自爆的克劳蒂亚，虽然一开始不论是悲鸣或害羞的笑容都让人觉得很可爱，但从中途开始变成「噫っ」或「呜噗」起来，渐渐地声音就变得很不聪明，而到了现在就连害羞的笑容也都变成「嘿、嘿嘿っ」这种很令人感到遗憾的样子了。
「没事没事，浩介大人。您看，我根本就没有受伤。我，没受伤」
「嗯，真是不可思议」
这位圣女，难道和巴纳德是同类？这样的疑问在困惑着。和在怀疑，是不是和巴纳德同时受到死神和幸运女神的一样，身受冒失之神的眷顾，就有会从自爆的同时会接受神的关爱的可能性。不愧是圣女。
克劳蒂亚大人用万歳的样子在强调自己没受伤。理所当然，手一放开，失去支撑的圣十字架先生就对主人露出獠牙了。溜地一倾斜，就朝在嘿嘿嘿地笑着的克劳蒂亚的头──
「你，搞毛啊！」
「啊！」
一瞬间，浩介像是扑过去一样接近过去阻止了圣十字架先生的暴行。以将克劳蒂亚夹成三明治的样子，单手撑住圣十字架了。
几乎是以埋在胸口的样子被抱着克劳蒂亚，面对异性，而且又带有微妙意识接近过来的浩介的突然接近而一下子洪起脸颊来的过程中，就使浩介将头往後面一转发出声音了。
「话说，你们，要更注意一点啊！」
那声音，使温和安娜，以及二名驱魔师就放下手上的行李一起往浩介看过来。
然後，
「浩介殿。我们都一样」
「工作」
「满满的」
「因为，克劳蒂亚大人总会这样──」
「『『『没事的』』』」
非常有连贯性。是羁绊很深吧。这样的台词串联很优秀。
平时就会有些担心，而跟在身边了吧，像刚才那样是因为有浩介在才会交给他的样子。
「嘿、嘿嘿」
对於同伴的信任（？），使克劳蒂亚微妙地露出死鱼眼在微笑了。浩介，则是面对露出很俐落在工作的严肃表情的驱魔师们，多少使得表情抽搐起来了。
「啊，嗯，非常对不起。工作辛苦了。还有，克蕾亚，别这样笑了好吗？总觉得，我已经快看不下去了。至少，开头用『耶』，发出耶嘿嘿比较好吧？如何？」
「耶嘿嘿？」
「嗯，就是这样」
「耶嘿嘿⋯⋯」
不论哪一种，都给人看不下去的感觉。
还有，难道是圣十字架在讨厌克劳蒂亚吗？接着，就使浩介去帮忙被圣十字架折腾而受到追加上的克劳蒂亚，同时一行人就搭专车出发前往梵蒂冈了。
离机场很近，不到十分钟的车程远远地就能看见梵蒂冈国的墙壁了。
「啊，那个啊。其实是──呀！？」
车子叩咚地摇晃了。饮料飞出去。撒出去的前面？当然，就是圣女的脸。
安娜很快地，「好的，克劳蒂亚大人。没事了喔～」一边这麽说一边拿出手帕在替克劳蒂亚擦脸的时候，温「真的，要比平时更惨啊⋯⋯唔～嗯」地在叼念的同时，帮忙回答了。
「就如浩介殿说的那样，还在修复中。现在，是使用旧的本部。现在就是要前往那边」
「旧的本部？」
「啊啊，欧姆尼布斯的地下设施不只有那里。那个地方，是在现在的长官的力量下，考量到诸多的便利性在十年前被建造出来的新设施」
「嘿耶，的确，那里有很多横向的通道。才在想相当宽阔的地下空间是不是还在扩建中，看来我没猜错啊」
将白色的衣服染上了柳橙汁的色斑，悲伤地皱着八字眉的克劳蒂亚晾在一旁在聊着那些话题时，车子就从离梵蒂冈有一段距离的大楼地下停车场开进去了。
「嗯？不直接进到梵蒂冈内吗？」
「啊啊。对国内的人们也一样，原则上我们的存在是被隐匿起来的。太过曝光，而经常被看见就会使人那些人到底是隷属哪个单位的？就会有这样的疑问来的吧？所以，欧姆尼布斯的相关人等的出入，基本上都会使用来自国外的秘密通道」
「原来如此」
事实上，住所经常是在地下这种辛苦⋯⋯，在好几代之前的长官的意向下，梵蒂冈宫殿内或梵蒂冈美术馆的隐藏房间内都会存在欧姆尼布斯的办公室。当然，梵蒂冈外的大楼，也会存在一栋完全就是欧姆尼布斯的设施。
在谈话的过程中，车子就停好在地下停车场内便利性最差的角落了。
浩介，以为肯定要从这里开始步行吧，不过，随即，在响起机械声的同时，在车子往地面沉入时就发出「噢噢！？」地感到惊讶的声音了。
温他们，在看见浩介吓一跳时都有点开心地笑了。
「如果以前，跟踪阿齐兹侵入的话，恐怕就是使用由玛莉女士所管理的通道吧，那条路是徒步专用的。这边是车辆专用。可以搭着车子进到国内」
「⋯⋯明明是太古就存在的秘密组织，却是宛如间谍电影的世界啊。是会让人搞混的类型啊」
「啊哈哈っ，浩介先生。你电影看太多罗。我们可是很自然会去使ＰＣ和手机的」
面对开怀地在笑着的安娜，浩介这麽说是没错啦地在苦笑着。这麽说起来，就想起在侵入梵蒂冈时也同样，阿齐兹从企业的ＰＣ中撷取资料的过程了。
不久，就进入到地下通道，车子就这麽往前进，最後就来到很宽广的地下停车场了。一下车，克劳蒂亚的头就撞到车顶，十字架就往车门崁入进去。
当用生物辨识解除大人进到里面後，就来到比之前见过的地下设施还要在老旧，但却更为宽广的地下空间了。
同时，是已经有联络过了吧，那位相当有魄力穿着法衣的老人就在那里。满脸皱纹的脸，更显得很有威严，如果是小孩子看见恐怕会说出「恶魔！？」而哭出来了。
总之，在没有拿着那本用金属做成的书之下，就不用摆出战斗态势了吧。很想不要这麽做。虽然就连现在也处在如同是在说「宰了你这家伙！」就快要袭击过来的气氛下，但肯定是误会了。
「克蕾亚，以及温你们，都辛苦了。似乎顺利达成共识了啊」
「是的，长官。还有，这位──」
克劳蒂亚，很开心地就往长官那里小跑步过去，打算要去介绍浩介。但是，以手势制止的长官，就迈步向前了。光是这样，就有了一种整张脸变成三倍大的错觉所带来的压迫感。
「我是欧姆尼布斯的长官派翠克・戴姆。Ｍｒ・远藤。之前的事是我们失礼了。部下⋯⋯对我来说就跟孩子同样。因此，我失去冷静了。话虽如此，孩子被恶魔魅惑也好，无法保持冷静也好，全部都是我的不成熟招来的。无论要给我怎样的惩罚我都接受」
专注地在注视着浩介的眼睛，没有虚假。至少，浩介是这麽认为的。
因此，就连在道歉的同时，在怎麽看都是像是在说「宰了你！」目光是心理作用下所得到的结论，就使浩介面露有些复杂的表情摇头了。
「我只接受你的道歉。因为，我已经被温先生和安娜小姐，说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而原谅了。被那麽带着觉悟道歉过了，已没了要去责备的意思了。我，不是个肚量很小的男人」
戴姆长官的视线一下子睁大起来了。虽然使浩介哆嗦了起来，不过，那种怎麽看都是有如在说「看我，连你们一起给灭了！」的目光的前方，就是温和安娜。
二人，全力地移开视线了。看来，是随意赌上性命使戴姆长官对二人很生气的样子。将部下当成孩子很重视地在看待就会很理所当然。
如果只看眼神，是不会这麽认为的。
「有罪当罚。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肚量狭小。但是，那份心意使我感到很佩服向你表示感谢」
戴姆长官伸出手来。好像是要以握手来寻求和解。当然，浩介也回应了。很粗糙，又相当坚硬的手掌，果然比起圣职者更像个身经百战的战士。
和就像在说「就这样，握碎你的手！」很相衬的眼神，使浩介哆嗦了。
克劳蒂亚，虽然人就在一旁已经很开心笑嘻嘻地在微笑了，但至少得救了。很巧妙地将现场的气氛场给中和掉了。
不愧，是圣女。使脑海里正在『乱说话』的浩介，在心中「你真不愧是圣女！」地送以掌声。
然而，那样的克劳蒂亚的笑容，有点出现变化了。
浩介正想要将手收回来，但不知为何戴姆长官的手并没有松开。他的力度，有如万力一样。
面对感到眱？来的浩介，使戴姆长官的话语响彻开来。
「话说回来，很想向从安诺文的手中抢回克蕾亚的你献上感谢。有心愿的话，我会尽可能答应你的」
「哪、哪里，你太客气了？但是，特别想要的是──」
卡的一声，戴姆长官的手更用力了。他的目光，似乎「给我闭嘴。不然就灭了你！」地在诉说着。
「只不过，到底会在可能范围内。还请，不要太超过我能做到的范围。没错，举例来说，想得到克蕾亚吧？」
「等一等，长官！？您在说什麽！？」
这老头，到底在讲什麽。我、我的手！握力更为更加了！都嘎嘎作响了！非常用力！
因为会看人脸色使浩介将想说出来的话忍耐下来了。
但是，面对脸红通通，啊哇哇，惊慌失措显得很狼狈的克劳蒂亚，就使得戴姆长官的目光变得更锐利了。已经是要「咒杀，全世界！」地相当锐利的程度！
「我、我没有心愿喔，对那种事情！」
「对、对那种事情？」
现在，明白了。戴姆长官，现在，不是长官。只是个傻父亲！单纯只是个全力在牵制圣女的女儿，第一次对异性兴趣的傻父亲！
在视界的一角，承受着来自垂头丧的克劳蒂亚，和抱着头的温他们，以及聚集在四周的欧姆尼布斯的成员们扎过来的视线，就使浩介喷出冷汗来。
只是，浩介是个会去学习的男人。不会犯下艾蜜莉时所犯错的失态。难以说出口的时候会变成修罗场（笑），而受机场职员们的关照的经验一次就够多了！
「偶、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要知道，那位小姐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性！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絶对不会出手的！」
「⋯⋯这真是。这样啊。哎呀呀，是我太心急了。歳月真是不饶人」
咻地傻父亲的派翠克・戴姆就将手放开来。眼神也同样「我，打算把你送到医院去！」地在冷静下来。
「⋯⋯女朋友⋯⋯女朋友⋯⋯⋯⋯很亲密？」
「克、克劳蒂亚大人？您没事吧？」
面对无力～地将视线往虚空看过去的同时，整颗心不在这里的克劳蒂亚，使安娜察觉到许多事情同时向她在搭话着。
欧姆尼布斯的人们也一样，不是互看着彼此在苦笑、松了一口气，就是对浩介投以相当难以置信的视线⋯⋯
总之，很明显，克劳蒂亚被众人所疼爱着。
恐怕，在之前的浩介捕缚作战後，克劳蒂亚就对关於浩介的事做过激烈的辩解了吧。而且，肯定是非常生气。
用心呵护没有讲过轻挑话语过的圣女，头一次脸红耳赤地在谈起一名感兴趣的男。也包含归还者这件事在内，在各种意义上肯定就会使他们去关注浩介了。
但是，试着打开天窗说亮话时，就会变成这样。在浪漫的爱情故事展开之前，圣女就遭到轰沈⋯⋯
当然，克劳蒂亚的心意，可能还不是明确地很期望是那种关系，某种意义上，在这里将女朋友的存在给弄清楚会比较好，但⋯⋯（注：这一句的受词同时指克劳蒂亚和浩介，意思会上比较偏向於浩介的角度去翻）
「主啊，请给予罪孽深重的我惩罚！我的心被暗云侵蚀、万雷轰顶，被如冰一样的雨水吹打！无论如何都请给予失去清净之心的我，试练吧！主啊っ！」
「克、克劳蒂亚大人！请冷静一～～点！啊，喂，圣十字架是不是发动了！？啊，不对，只是暴走？总之请～～冷静！」
现场，混沌了。
安娜拼命地在使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们开始在向神忏悔的克劳蒂亚可以恢复理智，但就连其他人也慌张地跑了过来。
「⋯⋯那个，长官。差不多该带远藤⋯⋯大人去参观设施会比较好吧？方尖碑和圣人结界的准备，也还在进行中」
「唔。这样啊，阿齐兹。Ｍｒ・远藤，可以的话就由他来为你带路。如果不需要，在准备好的房间内养精蓄锐也可以。吃饭也是，有准备了一些大不了的东西。有阿齐兹跟着，需要什麽可以向他说一声」
「啊，好的，谢谢」
心想，可以把那位圣女放着不管～吧，但是她竟然是跪下来专注在祈祷，就使浩介很快地在视线移开来了。
然後，就在戴姆长官一边不断在发出指示一边在让聚集起来的欧姆尼布斯的成员解散的时候，阿齐兹少年就来到浩介的面前了。
「远藤⋯⋯大人。我是阿齐兹・史坦因。当时，谢谢你了。我的事情，和姐姐的事情都⋯⋯」
「啊啊，阿齐兹君。你身受重伤了，已经没事了吗？」
「⋯⋯直接，称呼我阿齐兹没关系。伤势，嗯，托远藤、大人所给予的药的福，几乎都痊癒了」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温先生他们明明都受了相当严重的伤势却几乎都痊癒，大概欧姆尼布斯也有治癒系统的魔法──啊～，你们这边是称奇蹟吧？　好像是这麽称呼的，或许我不在也能得救。啊，还有不用加上『大人』来称呼。叫我浩介也可以喔？　那种称呼有点憋扭」
「⋯⋯抱歉，那就叫浩介先生」
面无表情是阿齐兹的注册标记，不过，浩介的话，还是使他的眼角放松下来了。
乍一看，虽然看上去有一副心情很差的性格，但对浩介的氛围却是很柔和。果然，是救命恩人，有回应他的愿望将克劳蒂亚抢回来了，使他在阿齐兹的心中变得很了不起吧。
顺便一提，就如浩介的推测那般，欧姆尼布斯方面也有会使用治癒神器的驱魔师。治好温他们的人就是那位驱魔师。还是一位被称为『大姐头』的男性驱魔师。
「⋯⋯那麽，接下来要做什麽呢？是替你带路，还是要在房间内休息」
「说的也是啊。方尖碑、圣人结界，都很想看一下啊。而且，也有想离开这里想问一下的事情」
「？　了解了」
就在一个点头同意的阿齐兹的带领下，接受着欧姆尼布斯的人们而来的视线同时，浩介就离开地下的旧本部了。
原本，阿齐兹就个不多的人，路上，也没特别去聊。但是，似乎对浩介很感兴趣，而左顾右盼地在将视线投过来。
搭上连接上一层老旧的电梯同时，浩介就代替难以开口的阿齐兹开口了。
「话说回来，欧姆尼布斯的总司令官是罗马教皇吧？虽然很畏惧去谒见她，不过，还是去露个面会比较好吧？」
「⋯⋯我想，现在是不可能的。那一位台面是台面上的人。作为总司令是确实的，不过，关於我们这边的世界，都全权交由戴姆长官在负责的」
在关於爆炸事件的应对上，罗马教皇似乎正被追逐着。对他本人来说，是很想要来和归还者聊一聊，但对周遭不知道情况的人们来说，就只会是真实身分不明的日本人集团。
如果要见面，必然地，就会是私下秘密进行。另外，罗马教皇本身因为不具有驱魔师的能力，所以与恶魔有关的事件全部都会由戴姆长官来负责。
度过这次的危机，找个机会⋯⋯会是这种方式吧。
「⋯⋯在广场成为战场时，有除了欧姆尼布斯的有关人士外的人在会很麻烦。所以，直到决定命运的明天早晨为止，圣上都明令禁止外部的人靠近」
「原来如此」
在市区内，并非没有梵蒂冈的职员或圣职者，至少谁都不能去接近广场。而且，当一百四十尊的圣人像将结界发动起来後，即使在广场上行走也不会有人会去注意到。因为会遮蔽掉声音和视觉情报，所以只会向外部映照出平静的广场的景象。
「阿齐兹也是突入组吗？」
「⋯⋯是的。克劳蒂亚大人，和我、温先生其他还加上安娜等其他人，会以超过总战力的八成去挑战」
「长官先生呢？」
「长官，会和留下来的几位驱魔师一起，在这里当有恶魔出现时的战力。老实说，感觉靠长官一人也没问题，但⋯⋯」
阿齐兹少年有所感地露出望向远方的眼神。
仔细听，派翠克先生，似乎是前驱魔师中最强的『圣使徒』。是代替之前的过世长官而有了现在的地位，和最强的固定炮台的克劳蒂亚不同，好像是物理上的最强。就连年纪超过七十歳的现在，也是。
「诶，等等。那个人，不是有拿着一本几乎是魔术书一样的金属书吗？我还以为，他肯定是个会写下咒文，以此引发奇蹟身为後卫的人」
「⋯⋯是『圣灭之书』吧。确实，那是可以行使出结界的奇蹟，或捕缚、攻击、回复、强化的奇蹟等五种奇蹟来的最上位阶的神器」
「是喔」
「⋯⋯但是，长官专门，是它当成钝器来使用」
「嗯？　钝器？」
提到，就向老师将在睡觉的学生给敲醒一样，似乎是用那本金属书，去殴打恶魔的样子。或是，用锁链捆起来当成链槌使用，或是，举起来当盾牌，有时候好像还会用丢得去击坠。
像这样，在年轻时就有了昵称『扑杀神父』『亵渎书籍之人』『那家伙，其实完全没有信仰心吧？』『絶对恶魔屠杀者』『奇迹的物理使』等等。
「⋯⋯他是创造出许多传说来的人。以前，有发生过同时将着名的所罗门７２柱的恶魔之中的四名恶魔召唤出来的事，但仅靠着一人就驱赶走了，关於最後一名好像是采取正面骑马式给予痛殴，即是到了现在都还被流传着。像是絶对不可以去模仿一样，也有记载在教练书上」（注：マウントポジション/Mount Position，找不到中文正式对应名词。是一种CQC会使用的技巧，比较容易理解的姿势就是妹系动漫中妹妹会骑在哥哥身上的姿势）
当时赶赴现场的驱魔师同伴，面无表情在看着派翠克先生不断以『圣灭之书』在敲击恶魔，一瞬间，就将他当成恶魔来看了。很想去救被攻击的恶魔！
「真的假的？这样的话倒不如说，由长官先生去突击地狱会比较好⋯⋯」
「⋯⋯不，能确实消灭『王级』的安诺文的人，就只有克劳蒂亚大人。圣十字架已经几十年都没有人能使用了。不存在能赢过它的神器」
而且，继续往下说的阿齐兹提到，姑且不论现世，戴姆长官确实已经年老了，面对在地狱蔓延开来的『叹息之风』，好像根本承受不住的样子
「诶？那个有应对的方法吗？」
「⋯⋯是的。可以使用圣水。服用後，可以忍耐一个小时」
「一小时⋯⋯」
浩介，觉得好短。如果是冲进地狱，马上就能对付的话或许是没问题，但坦白说得在广大的地狱探索一番找到所在位置才能进行战斗。不得不认为这会是相当严苛的限制。
「⋯⋯总之，所有人都到不了安诺文那里。半数以上，都会成为为了将克劳蒂亚大人送至安诺文的所在之地的弃子。所谓三个小时，是指将圣水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所能存活下去的时间」
「──っ」
打从一开始，所有人就没有可以从地狱里活着回来的打算了。或是说，就连克劳蒂亚，或许都没有考虑，在打倒安诺文之後的归途也不一定。
「呐，阿齐兹。坦白说，我认为你们会白费工夫。月小姐一认真起来，就不存在赢不了的对手。加上白崎她们也会去，更还有我在。就算安诺文是很强大的恶魔，也撼动不了我们的胜利。这点，并非是过度自信，也不是过於乐观看待，是事实」
所以，浩介就意在言外，要他们不要攻入过去。
但是，阿齐兹，即便听见怎麽看都像是在贬抑驱魔师的言论，都没有抱持一副愤怒态度而笔直地回看过来了。
「⋯⋯就算是这样，我们都还是驱魔师」
因此，不会只是做壁上观。即便没有一万，也会有万一。所以，纵使是白忙一场也要赌上性命。
「⋯⋯而且」
「而且？」
面对比自己的年纪还要小却显露出如钢铁般的意志的那名驱魔师少年，使浩介也同样投以真挚的眼神了。
然而，想要说出来的话却说不出口。似乎是认为不该应该说出来，而在当下就打住了。
等了一会儿阿齐兹都没有开口，就在边走边聊的过程中，就从梵蒂冈宫殿内的一间房间里面走出来了。从那里，又在穿过墙壁内的通道，竟意外地来到梵蒂冈宫殿的屋顶上了。
能一览圣・伯多禄广场。到处都有爆炸的痕迹污染了美丽的广场，非常令人悲伤。欧姆尼布斯的成员们则忙碌地在广场上穿梭。在圣人像的四周也有许多人，在献上祈祷，或是设置什麽道具。
根据情况，这里会成为守护地球的最後堡垒。任谁都是一副拼命的模样。
再过几个小时候，巴纳德他们也会加入到这里面来吧。
注视着广场一段时间的浩介，就向阿齐兹，丢出真心话了。
「『而且』的後续，指的是克蕾亚的事情吧？」
「！」
似乎猜对了。阿齐兹的表情，显露出你是怎麽知道的。
「当月小姐说出就交给她的时候，克蕾亚，就露出在忍耐什麽的表情。虽然马上就恢复过来，但⋯⋯温先生，有说过克蕾亚的冒失要比平时更严重。或许，不单只是会谈结束松了一口，感觉还有将意识投向到其他的事情上」
「那是⋯⋯」
「我想大概，会不会是，克蕾亚想要亲手讨伐安诺文呢？」
「っ⋯⋯浩介先生，你，到底⋯⋯」
「我不知道喔。关於克蕾亚的事。做为母体而被安诺文盯上，也许，和那家伙在『十二年前』被确认到会有什麽关系吧？我是这麽认为的」
浩介看向广场的视线，一下子就往阿齐兹看过去。阿齐兹，不禁就视线给移开来了。
「⋯⋯」
阿齐兹，闭口不语。看得出他在犹豫。很想说出来。但是，不是自己该说出来的事。很明显是这麽认为的。
浩介，耸了耸肩膀後，就苦笑起来说了。
「抱歉，我不是要让你为难。虽然很多事情要请教，但我想听一下在你所知道的十二年前的事件的范围内的程度⋯⋯看来，好像不是那麽轻松可以说出来的事情吧」
「不⋯⋯」
一段时间，现场都充斥沉默了。只有在作业中的人们的喧噪声在耳边响彻。
不久，正当浩介打算要说出我们回去吧的前一刻，阿齐兹开口了。
「⋯⋯我，我不希望姐姐死掉」
「⋯⋯嗯」
「身为一名驱魔师，在面对恶魔进行战斗时是不可以吝惜生命的。但是，即使如此，我都希望姐姐可以活下去。因为她，将我从那种冰冷的地方给救出来的人。很温柔、很温暖，这样的一切，都是姐姐给予的」
「⋯⋯」
阿齐兹・史坦因。生於恶魔崇拜者的双亲，是作为为了召唤出大恶魔的祭品而被养育少年。
六年前。直到八歳时被保护起来为止，他都没有真正的意志。不被允许拥有。那是很正常的吧。总有一天在当祭品的小孩，哪有必要当人看。
为了不被周遭怀疑，虽然有被灌输一般教养和最低限度的待人处事的技能，但那终究是被灌输出来的演技。如果对机器人，采取Ａ这个动作，就会回以Ｂ这种反应程序。
将岂止连像个小孩子会有的反应，就连人类的感情都没有，如人偶一样的阿齐兹作为驱魔师保护起来的人，就是戴姆长官。而且，对他从头开始，如人类般在教导的人就是克劳蒂亚。
所以，只有阿齐兹，不是克劳蒂亚的部下也不是同伴而是当成弟弟在看待。
「其实，要是归还者能够收拾掉一切，我会很不希望姐姐去地狱。如果我有力量，我想打倒安诺文」
但是，
「但是，姐姐的心愿，并不是这样⋯⋯⋯我不想让姐姐前往死地，同样地，却希望姐姐的心愿可以实现っ」
「⋯⋯心愿，吗」
阿齐兹，朝浩介投以像是在瞪人的视线。眼角，却是堆起起泪珠。
「我以为是奇蹟。已经，没救了，知道要死了，现实总是很残酷，所以，以为已经要结束了。但是，你却出现了。像奇蹟一样，破壊了冰冷的现实。对我来说，你，你才是神的使者」
面对转过身将身体正面朝向过来的阿齐兹，使浩介也同样面对过去。
「能请你，帮帮姐姐吗？」
阿齐兹认为，这是很自私的心愿吧。人生中，能有几次可以引发出这种奇蹟呢，显露出一副这样在思考的表情。
即使如此，一边在诅咒自己的弱小而不得不放弃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去去紧抓垂挂在自己眼前的救命绳索⋯⋯
阿齐兹心想，啊啊，崇拜者们也是这种感觉吧。作为他们的孩子出生，很清楚他们的感受的自己，驱魔师上失职，在神的仆人上失职，肯定不会被天国欢迎的吧。
和缓的风吹拂着，使阿齐兹的浏海在摇曳。窥伺着的容貌，从近距离观看很明显显得很年幼。不想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家人，才会经常显露出拼命的表情。
有一段时间，都静静地在注视着等待阿齐兹回答的浩介，不久便咯兹咯兹地抓起头来了。很小声地「糟糕，糟了，我。根据情况不同在将恶魔当成对手之前，可不想一点一点往死地⋯⋯」地在嘀咕着。
但是，一拍之後。就摸了摸微微地在纳闷中的阿齐兹的头。然後，就向显露出惊讶的阿齐兹投以苦笑的同时，
「总之，就去一趟，克蕾亚那边吧」
这麽说着，就转过身了。面对阿齐兹「啊⋯⋯」这样的声音，使浩介回过头做补充了。
「嘛，就来想点办法吧」
阿齐兹睁大眼睛了。然後，下个瞬间，就露出就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深深地低着头了。
一直，到看不见背影为止。
在圣堂的深处。有个人就跪在祭坛前面，在献上祈祷。那个人就是克劳蒂亚。
丝毫没有了在来到欧姆尼布斯的地下设施时所拥有的明亮氛围，只是静静地维持着静谧。但是，仔细去看在胸前拱起来的双手都变白了，可以一目了然是一直被紧紧地握着造成的，而她的心情也很明显絶对是不平静的。
忽然，克劳蒂亚就将脸抬起来。然後，向後回头。
「噢，你果然很清楚啊。明明都稍微隠形了」
「浩介大人」
克劳蒂亚露出莞尔的微笑。浩介也同样，对於还是被注意到的事开心地笑了。
「你是怎麽知道的？」
「为什麽，会觉得我会不知道呢？」
彼此，都在心里感到很不可思议而略为困惑起来，随即，就觉得莫名其妙似的相互而笑了。
「你在祈祷什麽呢？」
「众人的平安，和人们的安宁」
「呼～嗯，是这样吗？」
面对浩介那带有其他涵义的回答，让克劳蒂亚的眼角在一瞬间，出现闪烁了。
「因为世界面临危机喔？不是理所当然地吗」
「不，我认为，肯定是在向冒失神祈祷可以改善一下⋯⋯」
「冒失神是什麽意思！？才没有那种神明！不如说，不会是藉此在说我们的神是冒失鬼吧！」
似乎，到底没办法对开神明的玩笑看得很开。确实地，「姆！」地将食指指过来，在瞪着浩介。但是，外表和氛围都还是很大方轻飘飘的，完全看不出很有魄力的样子。
这种地方，似乎一般会给人有种圣女的形象。浩介，觉得克蕾亚的天职会等同於是幼教老师吧。
「抱歉抱歉。开了一个不适合对圣职者开的玩笑了。但是啊，看不出来一心在祈祷世界的安情也是事实」
「诶？」
来到不禁屏息起来的克劳蒂亚的身旁，浩介注视起被挂在圣堂上的巨大十字架。
「为什麽要去地狱？」
或者可以说是很有哲学性的提问，不过，克劳蒂亚正确地察觉到这句话的意思了。
「那当然，是我们驱魔师的使命。⋯⋯对浩介大人你们来说，或许会难以相信，或是被认为没有意义，但⋯⋯」
不能说，没有那个意思。
事实上，浩介就认为没有意义。在浩介的心中，阿一和月她们，无庸置疑是世界最强的。不论是恶魔，或是神，如果会造成危害就会去消灭掉。正因为是超越者，才可以。
话虽如此，对关连不是那麽深的驱魔师们来说会无法信任到那种程度是很正常的，因此就没有打算去否定他们作为保险要深入过去的干劲了。
他们也有他们的矜持吧，要从恶魔手中守护人类的使命，就如文字所叙述的那样既然都赌上了性命，就完全不存在会发起以白费力气告终的行动的理由了吧。
对欧姆尼布斯来说，同样没有权力去阻止归还者们，对归还者来说，也没有权力去阻止欧姆尼布斯。
「使命，或许这样是吧。我一直，都是为此而战的。虽说实力和实绩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了，但就没有办法将世界的命运全都丢给不熟的人。这点我很清楚喔」
「浩介大人⋯⋯」
「但是，对克劳蒂亚来说，不只有这件事情吧？」
「っ⋯⋯这是⋯⋯」
浩介，将视线从十字架上往克劳蒂亚移动过去了。
「十二年前发生什麽了？」
「⋯⋯」
克劳蒂亚闭口不语。这次，换成她将视线往十字架看去。这单纯是，『逃避』时所会产生出来的举动。
「⋯⋯我有提到过，发生了安诺文的存在第一次被确认到的事件」
「嗯。然後，那个事件和克劳蒂亚之间有某种关系，所以，其实，才会不希望由我们来讨伐安诺文。是这样没错吧？」
「才、才不是这样っ」
克劳蒂亚的声音慌乱了起来。那就是，这个关键比任何事都还更有证据力。
自己也是这麽认为的吧。克劳蒂亚忽然就闭起嘴来，然後就用不让人先入为主的模样叹气了。
「浩介大人，其实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呢。强行地在揭露少女所隐埋起来的事」
很努力，在压抑就快要宣泄出来的情感。明明，圣女要当驱魔师们的典范，要有一颗尽力而为的心。
与朝使命迈进驱魔师无关，克劳蒂亚恨恨地在瞪着浩介。
浩介露出深深地苦笑开口了。
「老实说，对我而言这次的事件，在月小姐她们要出动这个时间点上就不是很困难的问题。虽然克蕾亚你们是抱着必死的觉悟要深入到地狱，但那也是啊。你不可能会死的喔。因为我不会让你死掉的」
「呜⋯⋯」
虽然是瞪着人看，但克劳蒂亚的脸颊微微地在染红起来。
浩介并不是很在意，就继续往下说。
「我有听见，叫做勒达的驱魔师，在临终前的呐喊了喔」
「勒达⋯⋯死了。果然，是浩介大人做的呢」
「嗯。那家伙啊，哭了喔。想要人去救他」
「⋯⋯」
克劳蒂亚，那温柔的脸庞因悲痛而扭曲了。背叛的驱魔师──勒达・洛卡。和他也有很长的来往。正因如此，才会将他当成自己的哥哥一样来看待。
他，是以怎样的心情背叛的呢。心，是怎麽寄宿着恶魔的呢。在那最後一句话中，克劳蒂亚察觉了。是为数很少的驱魔师中，具有特别丰富经验的人，但是在某一天，感情就忽然被囚禁起来。
没有察觉到他那满是疲惫的心，就使羞愧盈满心头了。
「而且啊，还被他说要去拯救」
「⋯⋯是指阿齐兹吗？」
面对浩介耸了耸肩膀，使克劳蒂亚，以身为驱魔师来看肯定是对义弟的希望，而使得表情变得应该去生气呢，还是该高兴呢，很迷惘一样的复杂。
浩介，将身体转而面对克劳蒂亚，没有掩饰就去窥伺她的翡翠之瞳了。
「没有注意到，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有注意到，要佯装不知就有点困难了。要是在稍早之前或许我就会无视了，但看来，我对仰慕我的人们来说就像是个英雄」
克劳蒂亚，就因他是很无情的人而鼓起脸颊了。在说那句话且注视着自己的同时，以那句『被仰慕的人』为开端，他的女人，没错，肯定，就是那位很可爱的金发少女吧。
脸颊圆鼓鼓的，但是，絶对没有让视线移开。在注视着自己的浩介的眼睛里所映照出来的自己，就有着这样的表情，而使得害羞的感觉涌上来了。
在不在意克劳蒂亚的心情下，浩介，用很有力的声音去询问最想听到的事情了。
「让我们将一切结束，所以──」
──克劳蒂亚・巴伦伯格就能被救赎了吗？
被救赎。肯定是会被救赎的。由谁来打倒企图支配现世的大恶魔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人们的安宁。如果能消灭强大的人类之敌，是会高兴到到低下头来，献上身命，去采取一切更确实的手段。
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是身为驱魔师也一样。身为人类也是如此。
私情⋯⋯
私怨⋯⋯
没有摆放在天秤上的必要性⋯⋯
但是，却注意到了，
「──其实っ，很想由我来打倒っ」
没错，呐喊出来了。
「因为不认识，就没办法随意让不认识人们，去结束一切っ」
在露出无法逃避的眼神下，拼命在压抑的心被吸引了。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才会费尽心力っ，还舍弃了正常生活っ。会一直活下去っ。全部，都是为了要打倒安诺文那家伙っ。能打倒他我愿意付出一切！！」
没错，一切就是，
「为了讨伐父亲和母亲的敌人！！」
是很後悔、很悲伤吧，眼泪不断地从克劳蒂亚的眼睛里流出来。
只有过一次。有这样子哭过，吐露出心情。那一天，就是失去了一切的日子，在成为第二名父亲的戴姆长官的面前，宣誓成为驱魔师的那一天。
从立下总有一天必定要打倒安诺文的那天到今天为止，一次都没有像这样哭过。
但是，一旦心的堤防溃堤，就没有那麽容易可以修复起来⋯⋯
克劳蒂亚，像是在迁怒一样，抓着浩介的衣服，将额头强押在胸口上。
浩介，嘟哝地，随着如溢流出的言语，确实，对要与恶魔战斗的人们来说是『很平凡的故事』，也是无法挽回的悲剧。
十二年前。
在克劳蒂亚，还九歳的时候。父亲的生日那天。
契机是，父亲多年来的朋友。
父亲自己，毫不犹豫地说是挚友，那名一个月会来家里一起吃好几次饭的男人，连克劳蒂亚也同样，将当他成是一位经常会陪她玩人很温柔的叔叔在仰慕着。
对付父母亲感到很不好意思而做不到的商量，就去拜托那位『爸爸的挚友叔叔』。例如，没错，父亲的生日要送什麽里面，可以让他最高兴的呢，这种。
叔叔，笑嘻嘻地告诉她了。当然，一瞬间、往背脊息来的寒气，虽然克劳蒂亚要更加小心才对，但⋯⋯对一个才九歳的女孩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吧。
叔叔，像是在讲悄悄话一样，像是悄悄地要说出秘密一样，小声地说了。
──要我教你，让天使来到家里的方法吗？
那句话，并没有使克劳蒂亚怀疑。因为，巴伦伯格加代代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叔叔是一名神父。
叔叔好厉害！居然知道能和天使见面的方法！
在父亲的生日那天，可以招待天使来我们家。父亲，一定会很高兴的。きっと、お父桑は喜んでくれるに违いない！
当然，这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因此，召唤成功了。然後，出现的是，
「就是，安诺文对吧」
「⋯⋯是的」
克劳蒂亚，以身为地球人的庞大魔力，所进行的正确的召唤仪式。然後，以最棒的祭品克劳蒂亚自己为媒介，叔叔所召唤出来安诺文，就将他的目标克劳蒂亚的父亲杀了。
「後来我才明白，那个男人，喜欢我母亲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神父这样的立场上，是没办法结婚的，所以才没有将这份思念告诉对方，不久克劳蒂亚的母亲就和父亲结婚，生下克劳蒂亚了。
是有了某种很重大的契机，才会舍弃信仰吧。近十年来不断在看着自己得不到的幸福，即使知道要割舍却割舍不了，终於将自己的不幸，转变成去憎恨神，不断地累积起来⋯⋯
没错，恶魔就找上门了。
渐渐地在发疯的男人，最後，就将灵魂卖给恶魔了。
意料之外的事情是，克劳蒂亚作为媒介太过优秀，不，是最棒的吧。
「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被召唤出来的是安诺文，他，遵照契约杀了我父亲，就在要将我作为祭品杀掉之前，注意到我的价值了」
「是母体，对吧？」
「是的。原本，那个男人的召唤仪式，是不具有能够拘束安诺文的力量。安诺文，杀了那个男人，只要要让我絶望，还在我面前杀了母亲。爸爸和妈妈的头，就在我的眼前っ」
手紧紧地就抓在浩介的胸膛上。即使低着头也能明白。表情，一定是憎恶到在扭曲着。不是作为圣女。呈现出来的人是克劳蒂亚・巴伦伯格这个女人。
之後的故事，就如在保安局所听到的那样吧。
其实，稍早之前，欧姆尼布斯就有掌握到父亲经常在调查和恶魔有关系的人的这项情报，不过，在有调查过那个男人的缘故下，在召唤出安诺文後，意外地马上就有驱魔师赶到了。
然而，在比原本还要更强大的力量下，得到了克劳蒂亚的魔力而处於半显界状态下的安诺文之力就很强大，驱魔师们在无法对抗的情况下，可是，就在快要全灭之前，安诺文就随着地狱而来的干涉被拖回去了。
同时还对着克劳蒂亚，发出时刻到来时会以母体来迎接她的嚎叫了。
「从十二年前的那天开始，为了这天而锻链了。我明白っ。我都明白っ。交给浩介大人你们会是最妥当的！但是，但是，那样一来我的十二年呢！？　我的，这份黑鸦鸦的的情感，要怎样才能扫开来呢！？」
何况，
「该怎麽做才能像爸爸和妈妈道歉呢！？」
没错，那才是克劳蒂亚的根本。
有着一颗要报仇的心。也有憎恶在使身体焦躁。
但是最主要的想法就是，那个。
由肤浅的自己所叫来的东西，杀了父亲和母亲。产生出无法挽回的悲剧。
明明，已经道歉不了。明明应该要去忏悔的对象不在这个世上了。
如果不能靠自己来终结的话，要怎麽像父母亲道歉呢。
纵使不被原谅，即便克劳蒂亚自己的一生，都原谅不了自己，只有讨伐敌人是唯一留给克劳蒂亚的赎罪。
克劳蒂亚有如吐血般呐喊，在圣堂内回荡着。
不久响彻开来的它就完全消失，即使在圣堂归於寂静，一段时间，二个人都没有说话。
不久，克劳蒂亚便悄悄地移开身体。
「⋯⋯这就是我喔。很丑陋对吧？拼命地在说着身为驱魔师的使命，给自己听，好不容易才面子掩饰好。即使如此，我却是个会像这样将情感乱塞给你，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人」
黑色的眼睛里，映照出抽搐般的笨拙微笑。
已经不需要说下去了，由我一个来做，或是忍受不住浩介真挚地在注视着自己的眼神，就如这麽在述说一样移开视线的克劳蒂亚，再次，为了将自己的心伪装起来在十字架的前面跪下来了。
然而，在此之前，
「使用圣十字架，必定就能杀掉那家伙了吗？」
「⋯⋯诶？」
并不是轻蔑的话语，也不是安慰的话语。面对只是在确认的话噢，使克劳蒂亚不禁着迷了。
浩介，淡然地无视了克劳蒂亚那样的困惑，再一次询问了。
「如何？一定能打倒吗？还是有一部分要赌运气呢？」
「诶，啊，呃，我、我认为要打倒是没问题的」
「你认为？」
用锐利的眼神，用苛责一样的声音重复一次，使克劳蒂亚急忙重新再说一次。
「打、打得倒。圣十字架，和其他的神器不同喔。无关对手的强大，只要是恶魔就能发挥出絶大的效果。过去，就有多次消灭掉王级的恶魔的纪录」
「原来如此。能万全地使用吧？」
在浩介非常严肃，有很魄力的提问下，克劳蒂亚就用非常快的高速点头了。
浩介，见状「很好」一句点头了。接下来，不知道为什麽，露出彷佛要赶赴死地一样的僵硬表情，在要面对如同死神般的人物而喷出冷汗来的同时──打起电话了。
嘟噜噜噜噜这种拨号声，浩介显露出彷佛就像是犯人在等待死刑的倒数计时一样的表情。
然後，
『⋯⋯嗯。远藤。都准备好了？』
「还没有，月小姐。我是来联络一下，要进行作战变更的」
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嗯？」，马上就听见旁边传来「嘿？」这种声音。
『⋯⋯怎麽一回事？』
「突入队的本命和预备人员要做更换。本命，是圣女所率领的驱魔师部队和我。希望月小姐你们来当预备队」
『⋯⋯』
沉默，好吓人！几乎就快要说出来，在强而有力的声音背後浩介的手微微地在发抖着。
『⋯⋯我，有说过要根除掉那些家伙了。敢来找我的砸，我买帐了。有怨言吗？』
「我、我有。被根除掉我会很困扰的。因为先被找砸的，是克蕾亚。该由克蕾亚来追讨」
途中，就对浩介有了无法理解的疑问而要求他打开扩音模式了吧。就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同学们的吵吵嚷嚷的动摇。可以听见「敢、敢对月大人顶嘴！？　浩介っ，你找死吗！？」「远藤君っ，不快点不行！快恢复理智！」「卿，要死了」「真是崭新的自杀方法啊」等这些话。
浩介虽然过度惊吓激烈地在发抖，但衡眼看着一旁的克劳蒂亚就屏息将嘴巴摀起来的景象，就马上挺住了。
「我可以体会月小姐的愤怒，也明白交给月小姐就能迅速又确实将事情都结束掉。但是，那是不行的。因为她无法被救赎。拜托你，月小姐。请，先让我们动手吧」
『⋯⋯赌上世界的命运？』
「浩、浩介大人！？这可是在赌上世界的命运喔！？」
月淡淡地，向狼狈地克劳蒂亚说话了。
浩介，虽然看着克劳蒂亚，但是，意识却转往在电话另一头向很～可怕的吸血姫那边，而发出「哈」地一声的鼻音了。
「哪是世界的命运。我，可是那个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打死神的男人的右臂喔。现在，正把世界和一个放在天秤喔。魔王的正妻，不要讲很可笑的话了」
电话的另一头响起悲鸣了。是同学们的声音。可以听见「浩介！趁现在快土下座！用人生中最诚恳的态度！」或「月小姐！那家伙，脑子有点秀逗了！请你原谅他！」
浩介的声音虽然很强势，但是，却是一脸土色，还以自暴自弃感觉发出声音来。
「原本，这是我被南云托付的工作的延伸。所以，要用我的方法来收拾。月小姐你们是被牵扯进来的」
我说出来了！真的说出来了！对不起请原谅我！内心里的深渊卿正土下座着。
等同於永恒的时间在流逝。就连电话的另一头，也悄然无声。弥漫着一股紧张感都能听见咽下口水的声音所带来的沉默。
『⋯⋯远藤，换人听电话』
在月的指示下，浩介迅速照做了。颤抖的手虽然就快要将电话给挂掉，不过，却拼命地在压抑着。现在，要是真的挂断浩介的股间也会被撕裂开来。不是强击而是会被强击吧。真的就饶了我吧。
『⋯⋯克劳蒂亚・巴伦伯格』
「是、是的！」
是刚才有听见克劳蒂亚的声音了吧。月要交谈的对象就是克劳蒂亚。
克劳蒂亚很紧张地进行回答。溜地将背脊挺的直直的。
月，在稍微沉默一下之後，便静静地询问了。
『⋯⋯重要的事情，就该自己来说。你，想怎麽做？』
「っ⋯⋯这个⋯⋯」
月，从浩介的话以及在保安局的会谈中，似乎就有察觉到许多事。才会直接去询问，克劳蒂亚的感想。
克劳蒂亚，语塞了。驱魔师的使命在心里回荡く。听的到神的声音就在丑陋的自己的心里斥责着る。诉说要舍弃私情。
面对那样的克劳蒂亚，传来了声音。
「想报仇错了吗？」
「浩介大人？」
「丑陋心哪有错啊。因为是人类。那也是，每个人必然会有『心』吧」
「人，会拥有的、心⋯⋯」
浩介，往克劳蒂亚那边走进过去，就连已经是扩音模式都忘记的情况下诉说起来了。
「驱魔师也是人。勒达被拯救了。阿齐兹也会寻求帮助。温先生和安娜小姐、其他的欧姆尼布斯的人们、长官先生也一定是这样。无私无我──啊啊，真是好听的话。值得尊敬喔。但是，如果以此都拯救不了人类的话，就去吃屎」
克劳蒂亚的眼睛大大地睁开来。浩介抓着克劳蒂亚的肩膀，投以燃烧般的眼神。
「我很强喔。任何阻碍都能破壊，能打开克蕾亚的心愿大门。所以，不需要去做白费力气的事，说出来吧。你想怎麽做，克蕾亚，能够拯救克蕾亚你们吗？」
「⋯⋯」
就快出哭来的脸庞，映照在浩介的眼里。但是，比起刚才那絶望般的笨拙微笑，表情要好上太多。浩介，尼地裂开嘴角露出无畏的笑容了。
克劳蒂亚，用力地擦了擦眼角。啊啊，这个人，。确实和魔王的右臂很相衬。并不是神的使者。感觉，会被这种恶魔般的甜蜜给诱惑的。
然後，就用注入了气势的声音，向在电话另一头等待回答的月，视线则是往浩介注视着呐喊了。
「他，就由我来打倒！从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是我的猎物！请不要出手！」
虽然电话的另一头闹哄哄的，但再次又沈～静下了。
一拍之後，月开口了。
『⋯⋯是吗。既然有先约了就没办法了』
「っ⋯⋯可、可以吗？」
『⋯⋯嗯』
并没有孕育着愤怒，也没有不高兴。倒不如说，在很有温度感的声音下，月继续说话了。
『⋯⋯但是，如果太过难看的话，我马上就会收拾掉』
「这，好的。当然罗」
『⋯⋯嗯。即使你失败了⋯⋯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拱手让人的。不用在意，加油』
「啊⋯⋯」
那，很明显是月的激励，克劳蒂亚语塞了。不必担忧，就顺着自己的心意去成就想法就好⋯⋯明白是这种意思。
但是，就在要传达实际的道谢之前，月的声音就回到无机质，去呼叫浩介了。
「是我，月小姐」
『⋯⋯远藤。真是大胆啊。记得给我回来』
「哎！？　 等等，月小姐！？刚才的那麽好的气氛都流失了吧っ」
『⋯⋯艾蜜琳的眼睛整个黑掉了。我的雷龙在呻吟。而且，这里的所有人都在窃笑』
「！！？」
从电话的另一头，
『浩介？那个人比较好吗！？就因为她是巨乳！？』
『艾蜜莉，冷静点。浩介君。身为你的丈人，晚些日子，我们来谈谈，好吗？』
『浩介。哥哥我啊，现在，正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敬意和杀意了』
『浩、浩哥，别闹了啦。当着这麽多人的面前说，那种很糟糕的台词⋯⋯做妹妹的该摆出怎样的表情才好～？』
『⋯⋯亲爱的，该怎麽办。浩介他，又有新的老婆⋯⋯』
『是吗，大概吧。愁先生，下次，我能不能和阿一交换个名片？关於浩介的今後，当父母的希望能向他谘询一番』
『哈哈哈，当然ＯＫ罗。就传授给你与众多媳妇一起快乐生活的方法吧！』
像这样，与家人有关系的人们的声音，和一如往常，来自同班同学男生们没有慈悲要深渊卿去死，但是却有点尊敬他。结果，就传来希望可以介绍一下这位很可爱的驱魔师小姐的声音了。
「浩、浩介大人？　你没事吧？」
「浩介⋯⋯不可能、没事」
用在说给什麽人听的表达方式下，脸色从青到红，从白到土黄色，然後又急忙变成红色的同时，浩介的眼睛就变得像一条腐烂的死鱼。克劳蒂亚小姐，稍微退缩了。「人、人类的脸色，可以这样子变化吗？」地在说着。
面对用很小声的声音，我不想回家⋯⋯在嘀咕的浩介，使月大人赠出了话语。用无畏地，又有点有趣的声音。
『⋯⋯远藤。你可是公认深受阿一信赖的人。而且，还是希雅的亲人。不准你说大话』
「⋯⋯自己说出来的话，我一定会承担起来的」
『⋯⋯嗯。远藤，我代替阿一说了』
「好」
『⋯⋯後面就交给你了』
「呜嘶。交给我吧。⋯⋯谢谢你，月小姐」
最後以「嗯」一声作为回答後，月就挂断电话了。
面对叹出松了一口气的浩介，使克劳蒂亚害怕地靠近过来，以一副紧咬着牙的表情抬起头来。自然地，就从她那抬起眼皮来的眼睛里，闪烁起温热又感动的眼泪。
是男人的话，任谁都会露出想要来上一发的表情。
克劳蒂亚，张开嘴巴像是要说什麽，却又很几次将嘴巴打开来又闭上。是满溢出来的想法太过强烈，感觉任何的感谢言语都会很陈腐，觉得不是和说出来。
面对克劳蒂亚那样的模样，使浩介露出苦笑耸了耸肩膀了。
「那种事情，等一切都结束再说吧。总之，没有必要逞强。克蕾亚，就尽情地，去痛扁那家伙就好。道路就由我打开。世界，会由最强的妻子～们来作保。喏，没问题的对吧？」
「是⋯⋯是的っ。浩介大人っ」
像是感动至极的样子，克劳蒂亚再次将脸埋进浩介的胸膛。苦笑的同时，浩介的背部也跟着绷紧起来。
而，就在这时候，
「嗯？怎麽搞得你们な。什麽？现在不行？讲什麽蠢话啊。克蕾亚在那边对吧？嗯，这不是在吗！差不多该对作战的──」
进到圣堂里面来的人，就是一副很焦躁的戴姆长官。然後，缠住他的脚拼命要阻止的人就是温和安娜，以及许多欧姆尼布斯的成员们。
戴姆长官的视线，就往圣堂的深处看过去了。清楚地捕捉到，抱在一起的克蕾亚酱和浩介君的身影。
时间，静止了。
安娜「快逃啊！浩介先生っ，用最快的速度快逃啊～～！！」地在大喊着。
接着，
「──主啊，请给予您虔诚的信徒加护吧。给予罪孽深重之人降下神的铁鎚！」
是从那里拿出来的呢，金属制的书有如炮弹般飞过来了。绑上有如封印一样的锁链，变成如链槌般的巨大书本！
「哇！？」
立刻，就以扑倒克蕾亚的方式倒下来进行闪躲。轰的一声，伴随会使背脊发凉的声音『圣灭之书』就从头顶通过，和惊人的破壊声一起将祭坛给破壊掉了。
「浩、浩介大人⋯⋯这、这麽突然，我很为难的。到底，在神的面前这样子⋯⋯」
「诶？」
克劳蒂亚小姐似乎只看的到浩介。一下子脸颊就红起来，在不抵抗的感觉下害羞地移开视线了。
锁链响起稀哩稀哩的声音。如生物一样在空中起起伏伏的『圣灭之书』就回到戴姆长官那边去了。然後，一看见克劳蒂亚的状态，将祭坛破壊掉有如恶魔般的枢机机卿兼对抗恶魔组织的长官，再次，让絶对错误的书本使用法准备好了。
「浩介大人⋯⋯不可以⋯⋯您明明都有女朋友了⋯⋯啊」
「我，要宰了你！」
下有圣女。入口有恶魔。
「⋯⋯一切结束後，让稍微让我一个人吧，就这样吧」
从浩介那真的已经死去的眼睛里飘散出哀愁。
即便是在异国的土地上，或是故郷，浩介就只有受难在等待着他。
梵蒂冈，城墙外面。
那里聚集了无数的人影。从数百人，一下子就来到几千人。他们的眼睛同样都是──红色的。
今晚的月亮，是格外会提高魔性的满月。
它也同样，开始染成红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援军，以及冲入
戴姆长官很强。
可以理解，怪不得，确定这家伙就是个『书本的亵渎者』且还是被称为『扑杀神父』的人了。
被绑上锁链４０✕３０公分的金属书，重量就有十公斤吧。将它以炮弹般的速度进行挥舞并扔来扔去，就会使局部地区化成人为的暴风，悬停在头顶时面对一切的攻击可以变成一面铁盾，剑也好匕首也好就连趁隙将苦无射过去都会被手指给夹住吧。
有时，还可以踩在书上以滑行的要领来移动。
而且，到底是有着怎样的握力，可以单手轻松抓起那如同战槌般沉重的书，配合「呼哼っ」这种灌入力气的声音一起在挥舞，如玩笑般在将四周打碎开来。
不论远近都没有空隙的，战书术⋯⋯
总之，浩介在想。
那是用来读的吧！是书耶！是拿来读啊！那是蕴藏着非常强大之力的神器吧！？　这样。
「哎呀，浩介先生，真是厉害呢。一次都没有挨中长官的攻击，不愧是动作很奇特的人！」
「是，分身之术吗？好厉害啊。这正是东洋的神秘吧。长官会处於劣势还是第一次哩」
从安娜和温那里，传来一点价值都没有的称赞。
地点，就在欧姆尼布斯的食堂。直到方尖碑和圣人结界准备好为止还需要一个小时的深夜。总算是将爱女被抢走的长官，给无力化後，浩介和克劳蒂亚，以及在场的数名驱魔师一起，现在，就在吃起将要进入到地狱之前的餐点。
浩介，微妙望向远方说起话来。
「居然⋯⋯不使出分身就取胜不了⋯⋯真是大受打击了」
浩介对自己的实力，很自负。至少，对上地球人，而且，如果是一对一的话以为都不需要变成深渊卿，甚至连分身都没必要使用，但⋯⋯
戴姆长官，要是不使出三名分身就无法将他给无力化。
世界真是宽广啊～，我也许自信过头了啊～，这样地吐露出乾笑来。
「浩介大人，长官对你失礼了。这个误会，我会好好向他解释的」
克劳蒂亚感到很抱歉地使眉毛变成了八字。只不过，是想到了造成误会的原因了吧，看着浩介的眼神会游来游去，更还感受得到会融化开来的热度。
「总之克劳蒂亚大人。感觉对能将自己制伏住，就会使长官稍微认同浩介一点的吧？」
「啊啊，在嘀咕了啊。『这种时候希望克蕾亚⋯⋯唔，我也老了啊』好像有这样的感觉了」
这麽说话的人就是会以浩介来称呼使用十字弓的李・莫亚。他是二十一歳的中英混血儿。因为年纪相仿，能自然地和浩介交谈起来，就变成这样了。
以及，在说有听见因为克劳蒂亚红着一张脸头低低且在扭扭捏捏着而使长官在嘀咕的人，就是布鲁斯・路尔。是使用旧式步枪，秃头的路尔兄弟档的弟弟。
顺便一提，兄弟俩都没眉毛。身材很像摔角选手，眼神则是三白眼。当穿上驱魔师的黑衣时，外表简直就是黑帮。
「哎呀哎呀，我可是有说过我有女朋友喔」
「好复杂啊⋯⋯虽然很希望克劳蒂亚大人能够幸福，但我们也能体会克劳蒂亚大人的感受。不如说，大部分的人似乎都在瞪远藤了」
布鲁斯的哥哥，使用双刃斧巴克斯・路尔，一边用手在摸着自己光溜溜的头一边向四周环视起来时，就明白除了驱魔师外的欧姆尼布斯的成员们，正不停地在张望像是在警戒一样在看着浩介。
只是，那种视线含带的并非是针对外人的警戒心，而是如同「这个臭小子，把我们的克劳蒂亚大人⋯⋯」这样子在看待偶像的粉丝们的怨怼。
「够了っ，各位，从刚才开始就在讲什麽。我，对浩介大人没有抱持那样的感情！你们在大战前，都太过掉以轻心了喔！」
欧姆尼布斯的众人领受了圣女大人的斥责。
只不过，红着脸，向一旁的男人不停地在来回张望着视线，而且全身还扭扭捏捏的她的喝斥非但没有说服力就连魄力也是零。倒不如说，是在对欧姆尼布斯的众人火上加油。
「噢噢，好、好强烈的视线压力⋯⋯没有被这样子注视过，还真是新鲜啊」
浩介莫名地苦闷起来。欧姆尼布斯，说不定是个不错的地方⋯⋯，使表情放松下来了。
「而、而且⋯⋯要是向已经有女朋友的人动情⋯⋯」
克劳蒂亚进入到自问自答而扭扭捏捏着。「啊啊，主啊。请原谅我的邪恶っ」地开始在祈祷了。
一起在吃饭的驱魔师们眼神都变得很温暖，而欧姆尼布斯的成员们的视线则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到底觉得有点不太妙，使回过神来的浩介打了一个咳嗽。
「哎～，啊～，等一下就要前往地狱，话说克蕾亚知道安诺文在哪里吧？」
「诶？啊，是的。虽然很隐约，不过，是有一种在被呼唤的感觉。是真的在被呼唤吧，还是说，从以前，就是以我为媒体被召唤出来的关系呢，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位置」
「ＯＫ。嘛，因为对方也很想要克蕾亚，或许找都不用找吧。再者，虽然克蕾亚的圣十字架可以当成王牌，但驱魔师们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面对浩介的提问，使安娜从怀里取出一条十字架的项链来作回答了。
「使用这个神圣的十字架。这是最简易的神器，同时也是证明我们是驱魔师的身分证明，但⋯⋯」
说着说着，声音就越来越小然後就嘀咕出「欧姆尼布斯」这样一句话来。随即，发出淡淡光芒的十字架上就显现出『安娜・福克』这种发光文字。（注：欧姆尼布斯这行字的上面，有小字「为了所有人们」。这类型的文字以後会尽量在以小括号加注的方式「」内）
在浩介点了点头可以理解不像状态版那样能显示状态属性下，使安娜便继续往下说明起来。
「其实，这东西还有另一种效果，如果预先像这样发动起来就能在限定是恶魔的情况下使他无所遁形」
「当驱魔师陷入寡不敌众的状况下时，具有能暂时隐身，唤来援军的机能」
就连帮忙补充的温也一样，取出一条和安娜相同的十字架项链了。
根据接下来的说明，一旦，能使恶魔强烈认知到就不会产生效果。如果是下级恶魔，原本的认知能力就比较低虽然会很有效，但要是遇上中级以上一旦被发现那种力量就几乎没意义了。
浩介「原来如此」地点头了。
「原来如此。用它可以甩掉下级恶魔群，就能直接和安诺文一战了吧」
「话虽如此，就如同刚才所说明的那样，地狱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大本营有没有效果都还是问题。运气好即便能无伤到达安诺文的所在之地，在展开战斗的时间点上其他的恶魔也会注意到的」
温露出复杂的表情呻吟般在说话。李则是耸了耸肩膀继续往下说。
「不过，要做的事情是不变的吧。很简单。直到克劳蒂亚消灭掉安诺文为止就由我们来贯彻防守。以性命为代价。就这样而已」
毫不犹豫地就说出会以自己的生命为盾。一看就能清楚地明白那没有虚假。输人不输阵地，就连其他的驱魔师们也点头了。
为此而生的觉悟，并非是『为了克劳蒂亚大人』。仅仅只是身为一名驱魔师的矜持的表露。没有冠上复仇。是使命的缘故才去地狱的。
那确实是真心话吧。但是，并没有将投以克劳蒂亚的友爱给隐藏起来。他们，肯定不会是为了克劳底亚，举例来说即使是为了温或安娜，也会采取相同的行动吧。
所以，浩介没有话说，也不该去说。因为我只是护卫所以其他人才要待命。
「作战的大框架都知道了吧。不过呢，在打算牺牲的时候，在那之前要先通知我一声。对於麻烦事我可是很有自信的。因此，问题虽然只在於『叹息之风』，不过，说实在的所有人都存在时间限制会比较困难吧？」
克劳蒂亚她们大大地点了点头。姑且，随着浩介的参战，在变更成只靠精鋭中的精鋭去进行突击下，每个人所能使用的圣水数量就增加了。
在不考虑牺牲所随之而来的罢手下，没有足够实力在地狱战斗的人，就转而都去守护欧姆尼布斯的本部──梵蒂冈和教皇了。
「虽然是这样，不过，我想可以准备出延长活动时间的药」
「真的吗！？啊，难道是，治好我和阿齐兹的，那个⋯⋯」
「没错，虽说单纯被称为恢复药，但那是我们归还者所拥有的，总之，就是魔法药。类似圣水，原本就不能将叹息之风无效化，受到侵蚀时会具有从根部进行治疗的感觉，我想大致上还是会感到痛苦的」
温在说了「会痛倒是无所谓」便摇摇头询问了。
「那真是帮了个大忙了。恐怕，这种姑息的手段，我想对大恶魔的性格是派不上用场的，不过，或许对方的目的是在『拖延时间』的可能性也不会是零吧」
对他们来说要使用来源不明的药品，特别是很清楚对信仰没有抵抗的浩介，马上就说了「那麽，就来去请求大量的恢复药吧」一句，便打电话到南云家了。
而，就在这时候，
「没有那个必要，浩介」
如铃铛倒下来一样，只是，总有股渗透出疲劳感的可爱声音就响彻开来了。
忽然仔细一看，就有一名肩上背着保温箱，金发的单马尾在摇曳着身穿白衣的美少女就出现在那里。
「艾蜜莉！」
浩介的呼唤声，使艾蜜莉的表情暖呼呼地绽放开来。在她的身後有一个在闪耀着的『传送门』
是刚才，在浩介一通马上就要进行决战了的电话後面，为了慎重起见月才会在浩介那边，使用空间转移用的神器『传送球』，而她就正好在那个时候从『传送门』内出现的。
「浩介先生。你的凡妮莎也在耶？」
你看你看，我也在这里！在这里喔！地，如舞台演员一样敞开双手在强调存在感的凡妮莎也在这里。都成了一条在发出啪答啪答声响在摇尾巴和摆动耳朵的一条狗了。
「艾蜜莉，怎麽了。是发生什麽事情了吗？月小姐呢？」
「干嘛无视我！但是，那麽冷淡的浩介先生，对我这位第三名妻子，凡妮莎──」
「放心吧。并不是遭到袭击，原本那里就是无法攻陷的要塞吧。会打开传送门是因为有东西要送过来。月姐姐⋯⋯现在，那边正在举行谁是格斗游戏 No.１的决定战，缪酱进到准决赛了喔。缪酱⋯⋯她的连续技强过头了。使月姐姐都流泪了⋯⋯」（注：ハメ技，是日本格斗游戏的专有名词，就是打格斗天王时连招使对手线如无法反击的技术）
「等等っ，这种时候为什麽还玩得那麽开心啊！？班上的人全都参加了吗！？很热闹吗！？话说回来，月小姐被弄哭了！？」
「呵、呵呵っ。你们我当我不存在⋯⋯原来如此，这就是缇奥小姐所说的放置Play──」
「顺便一提，总决赛是缪酱VS愁叔叔喔。愁叔叔⋯好厉害。不愧是，魔王陛下的父亲大人」
「连家长都参加了！？太没有紧张感吧！？」
撇开摆出奇怪的姿势同时身体也跟着扭动起来的SOUSAKAN不提，面对突然登场的白衣美少女与浩介所展开来的互动，便使欧姆尼布斯的人们都翻白眼了。
似乎注意到那样的四周所弥漫的氛围的艾蜜莉，脸颊有点红起来的同时便修正了自己的坐姿。然後，向四周们的人们点了点头问候之後，就将保温箱放在桌上了。
「艾蜜莉，那是？」
「我有说过了吧，浩介。我也会去做我能做的」
当艾蜜莉将保温箱打开来时，就发现里面收纳着许多根的试管。试管内，装有灰色的液体。
「是解析过魔王大人遗留下来的东西的内部，而再现出很久以前所使用的万能药。虽然还只是在试验阶段，不过，这次所有使用的份量应该是很充足的喔」
「诶，那个，你是说这东西就是从遗迹里所发掘出来的那个生物兵器吗？」
大大地点了点头的艾蜜莉的眼窝下方，可以看的到颜色相当深的黑眼圈。
其实，在稍早之前的通话後，艾蜜莉就拜托香织替她准备『延迟时间的空间』，从而针对起从阿一和希雅那边所收下来的古代生物兵器进行研究了。
虽说艾蜜莉的研究就在延迟空间内进行，但过程中每当浩介一有联络过来就会跑出来，实际上已经进去快一个月之久。
话虽如此，以转移运来研究用的器具，或是在月她们的帮忙下技术性地妨碍了魔法方面的爆炸等等，要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使未知的物质到达实用段阶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身具药学这项天赋才能，将到目前为止的经验，以及，无论如何都要帮上浩介的忙的强烈意志下，才将不可能的事给推翻了。
「很惊讶对吧。详细的说明就省略，这个，硬要说的话就是类似万能细胞的东西。如果生物细胞一直受到侵蚀是会遭到破壊的，但是对此好好地进行调整过之後反而就能替代掉那些异常的细胞。随时，都能维持在健康的状态下喔。──我将它命名为潘朵拉的希望」
那也就是说，
「喝下一支後，即使是身处在会侵蚀肉体的环境下潘朵拉的希望也会维持健康的肉体。虽然没有在地狱的环境下测试过就不敢说会有具体性的效果，但是理论上是没有缺陷的，效果应该可以持续三天以上」
「真的假的⋯⋯」
浩介便拿起一支，仔细地在端详着试管。
艾蜜莉则是在向浩介怯生生地投以惹人怜爱的视线。很明显是以「有帮上忙吗？」的感觉。同时，为了能够来的及，或许还做了许多的努力，从那双眼睛所浮现出来的疲劳就很清楚了。
浩介无言地抱住艾蜜莉了。艾蜜莉则发出「哇！？」地声音，一瞬间整张脸就变红了。
「谢啦，艾蜜莉。帮了一个非常大的忙了。有了这个，就能完全不用担心去战斗了」
「啊、呜⋯⋯太好了⋯⋯要小心喔，浩介」
有点害羞似的，但艾蜜莉，还是用力地抱回去了。一旁，用一副很想要的表情将食指抵嘴唇上，同时将目不转睛在看着的SOUSAKAN当成是陌生人。
稍微将身体拉离开来，在极近的距离下二人相互在注视着⋯⋯
驱魔师们则总觉得是像是吞下了很甜腻的空气使一口气就梗在喉咙。
克劳蒂亚很羡慕地在眺望着二人。
以及，不知不觉就往那样的克劳蒂亚，在匍匐前进过去的凡妮莎。
用很下流的动作，让嘴巴往克劳蒂亚的耳边靠近过去。
「初次见面，第四位。我是凡妮莎。是第三位。还请，多多指教」
「咿哇っ！？」
面对在耳边吹气的问候，使克劳蒂亚弹起来了。摀住耳朵，很快地就从现场逃离──结果，就是被椅子给绊倒。裙子翻开来。性感的吊带袜就，
「浩介っ，不可以看！」
「呜哇っ！？眼睛，我的眼睛啊！？」（注：NETA自笨蛋测验召唤兽第一期第６话）
艾蜜莉酱的秘奥义很神速。浩介摀着眼睛的同时紧紧地咬着牙。是突然被扎眼而使人感到悲伤的咬牙切齿。
面对脊椎就这麽很出色地拱起来的浩介，使凡妮莎就去将克劳蒂亚给搀扶起来了。
「你、你好初次见面。我是克劳蒂亚・巴伦伯格。那个，第四位是？」
温他们，是在承受着安娜的鬼之相貌呢，还是很绅士的关系呢，就在所有人很有志一同地将视线往背後看过去的时候，克劳蒂亚便很举足无措地站起了来同时感到很困惑而询问了。
用很严肃的表情，凡妮莎小姐回答了起来。
「是的。你，就是浩介先生的第四名妻子吧？我是第三位。因此，我是你的前辈。要多尊敬一点」
「嘿？咦？哎哎？第四位妻子？」
克劳蒂亚，显露出像是听见什麽很不可思议的话一样的表情。这点，就连温他们以及远远地往这边围观过来的欧姆尼布斯的众人也是如此。
没有人去阻止在鼓吹自己是前辈废妮莎小姐。浩介处在很感伤地在悔恨中。艾蜜莉，则是向那样的浩介一边道歉一边在照顾着。
克劳蒂亚，向那样的艾蜜莉看过去而开口说起话来。
「她，是浩介大人的女朋友吗？」
「？确实是女朋友，不过，将来会结婚而成为妻子吧。艾蜜莉博士，是第二位妻子。是大前辈，要更更尊敬她」
「⋯⋯第二位？」
克劳蒂亚的表情不断地在加强中。「我、我有希望了⋯⋯」地嘀咕起来并往浩介那里看过去。欧姆尼布斯的每个人也同样。特别是，以安娜为首的女性们的眼神则是显露出凶光。
「喔呀，你不知道吗？浩介先生，原本就有一位叫做拉娜・郝里亚的未婚妻」
「未婚妻！？」
「她是兔女郎」（注：Bunny Girl，这句是凡妮莎说的，中文是兔女郎。这里的用词是配合克劳蒂亚，真正的意思是有兔耳的女子。而克劳蒂亚是误会成拉斯维加斯赌场内的「兔女郎」）
「兔女郎！」
「而且，正妻的拉娜小姐，有说过身为魔王的右臂之人，妻子不能只有一、二位！要在世界各地寻找出七名妻子才行！」
「七名妻子！？」
「对！而且，浩介先生找到了！就在梵蒂冈这里！有了第四位妻子！你，在隐瞒什麽！克劳蒂亚・巴伦伯格！」
「我哪有啊！」
如机关枪扫射般泛滥开来具有冲击性的事实。使克劳蒂亚大人的情绪变得很奇怪起来！而且，女性们朝浩介看过去的目光，完全就是针对仇敌而去！有个人跑过了过去，肯定就是那位傻父母且具有亵渎系物理属性的枢机卿（长官）！
眼睛咕噜咕噜地旋转起来的克劳蒂亚，向视力终於恢复过来且站起来的浩介扯开嗓门了。
「浩介大人！你，你是用那种目光在看我的吗！？」
「我才没有！」
「没有吗！？」
无力地克劳蒂亚大人踉跄了起来。安娜将拐拔出来了。眼神就如同杀人鬼。其中，也有将手往匕首或枪伸过去的女性驱魔师⋯⋯
察觉气氛有点不太妙，为了自己所爱的浩介的艾蜜莉酱就站了起来。
「等一下！巴伦伯格小姐！有说七名妻子的人，就只有凡妮莎和拉娜小姐而已！特别是拉娜小姐，不说如是郝里亚族的人们，他们的脑子都有点秀逗喔！所以不用当真！浩介，才不是那种花心鬼！」
拼命地艾蜜莉酱，不小心就把真心话给⋯⋯⋯
要与脑子有病的郝里亚族，打算让他们重新做人的艾蜜莉似乎还有一场很漫长的仗要打。
「是、是这样吗？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是，你和浩介大人是什麽关系？如果不是女朋友，更不要说是妻子──」
「谁是没有关系的人啊！我是他的女朋友！要成为妻子的人！」
「那麽，如果和名为拉娜的人就没有关系──」
「错了，克蕾亚。拉娜是我的妻子」
忽然间，浩介就开口了。而且，我那时候你都没有这麽快就回答出来，使艾蜜莉流出眼泪来。「不、不是啦」地在焦躁的同时，在浩介安抚过艾蜜莉後，艾蜜莉就马上开心地笑开来。
行动，有时候要比话与更胜於雄辩。
安娜的声音，很大声地响彻开来了。
「有罪？　ｏｒ　无罪？」
回答的是，所有女性驱魔师，以及爱慕克劳蒂亚的男性们
「『『『『有罪！Go To Hell（下地狱吧）！！』』』』」
正好，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就是地狱。只是，或许浩介会回不来。
戴姆长官，就用「在叫我吗？」这样的感觉忽然就从柱子後面将脸探出来了。那双眼睛看起来就在说「就算是误会了，我还是要宰了你！」一样。
浩介的冷汗如瀑布般在淌流，「竟敢玩弄我们的克劳蒂亚大人⋯⋯」地，使安娜她们突然就显露出恶鬼罗刹的表情，而长官则是喷发出斗气（？），温他们则「甜点很好吃」不敢去面对现实，当凡妮莎慌慌张张打算要钻进传送门时⋯⋯
「长官！刚才，有传来无线电联络！应该是保安局部队的人！正遭受到袭击！」
「什麽？」
在跑过来的青年的声音夹带着焦躁感之下，使所有人立刻就回过神来了。
他，抱着旧式的无线机就往浩介他们那边过来。
为什麽，那种东西能与巴纳德他们联络呢。确实，预定到达的时间都晚了相当久⋯⋯
可以听见沙沙沙这种带有杂讯的声音里，就有着类似枪声的噪音和巴纳德他们怒吼。
长剑１是巴纳德的部队的代号，播报员则是欧姆尼布斯的代号。英国的武装部队，在与梵蒂冈的秘密组织展开共同作战的基础上，就制定出一套以防万一的战术了。代号的设定者猜都猜的到是谁。
「巴纳德！听的到吗！你们那边怎麽了！？」
浩介虽然大喊起来，但看样子是收不到这边发出去的声音。其原因，透过巴纳德他们断断续续的通话就能判断出来了。
『──我们遭到袭击──通信遭到──其中有武装的崇拜者──妨碍──』
「是对上拥有武装的崇拜者的集团，在通信被妨碍的情况下遭到袭击啊」
「恐怕，是在某家的民房或店舖内，以找到旧式的无线电将声音传送过来的吧」
和恶魔的战斗中，电子设备很常会发生无法正常运作的现象。因此，现在还能使用的旧式无线电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巴纳德他们，似乎用了各种手段成功将声音传送出去，但在对方的通信妨碍下，似乎就收不到这边所发出去的声音。
『机场──我们动弹不得。数量太多了！』
「巴纳德！」
从冷静又沉着身经百战的特殊部队队长的巴纳德的嘴里，吐露出带有焦躁的声音。变得稍微清晰一点的通话，也传来巴纳德的觉悟了。
『这个声音如果有收到就好了⋯⋯⋯我们，会在这里尽量减少敌人的数量。很倒楣虽然对方有援军要过去了，但我不会让他们到达你们那边的。但是，不要来迎接。这里会成为死地，我会尽可能，削减往你们那边过去的武装集团』
「你这个笨蛋っ。干嘛随便决定好觉悟啊！」
通话的对面那里响起巴纳德的部下的怒吼了。
『っ，深渊！後面就拜托你罗！如果能活下来就去喝冰啤酒──』
伴随着激烈的爆炸声通信就中断了。沙沙地，空虚的噪音就四处回荡开来。
「巴纳德，干嘛要在这种时候，说那种话啊⋯⋯」
面对到底是竖起死亡旗帜的巴纳德，使浩介的表情抽搐起来。意外地就有一股或许会没事的感觉就稍微涌现起来了。
而，就在这时候，阿齐兹就从电梯上跳了下来。
「长官！月染上颜色了！是红月！在城墙的外面，有类似崇拜者的集团正在集结！数量，无法确定！」
随即，响彻开来的轰鸣声就传来到地底下。很明显是炸药，或是由火箭筒所发出来的声音。
「っ，巴纳德他们那边──」
浩介正打算要说出那句话。
然而，有个声音却是将它给掩盖过去，
「白痴，浩介的任务是那个吧？」
「那边就交给我们吧」
忽然一个回头，那里就有了二名好朋友的身影。没错，正是健太郎和重吾。而且，从传送门中绫子、真央，以及优花和奈奈、妙子等，同伴就陆续现身出来。
向睁大眼睛的浩介，健太郎和重吾便说起话来。
「喂喂，那是什麽表情啊。难不成，你以为在一切都结束之前，我们都会缩在房间角落吗？」
「你是因为对月小姐大声了，才认为必须得一个人干到底吧。如果你愿意开口，我是会帮忙的喔」
归还者中，并没有在安全地带内缩着身子在发抖的人。不管对方是谁。
原本，要在浩介进入到地狱後，他们才打算进入到『镜门』内，甚至是出现在这个名为梵蒂冈的战场。
「⋯⋯要宰了っ。我要把崇拜者，都宰了」
「月⋯⋯因为挨了缪酱的全套连击，而打算要迁怒。你看你，打起精神来没？」
「⋯⋯宰了っ。香织，下地狱去吧」
「你说什麽！？我，刚才可是在鼓励你耶！？」
在格斗游戏上，挨中缪的连续技而连半招使不出来就败於连击之下的月，就耍起小孩子脾气一边哭一边前来了。
香织她们也有一起前来。缇奥和雫似乎人就留南云家，不过，倒是缪也有跟过来。
缪就是缪，「呜咕っ，呜っ，我讨厌愁爷爷的喏⋯⋯」地很自然地在哭着。看来，似乎是在面对在格斗游戏上对上了魔王南云家的一家之主时，就被一点大人样都没有的他给打得很惨的样子。
面对接连而来的过剩战力，使欧姆尼布斯的众人处在哑然的状态下，而浩介则是在看见同伴时噗地笑出来了。
然後，他的视线就往克劳蒂亚看过去。
克劳蒂亚虽然愣住了，但一拍之後就露出毅然的表情，大大地点头了。
「长官，我出发了」
「⋯⋯我知道了。方尖碑，还要再三十分钟才能使用。不用管我们──去完成你的宿愿吧」
「是っ」
向身为养父的戴姆长官，克劳蒂亚一次就将满满的关爱都灌注进去给予他一个拥抱了。对此，就使得那双凶恶的眼神如谎言般，放松下来变成一副温柔的眼神之後戴姆长官就回以一个拥抱了。
移开身体的克劳蒂亚，就让视线往突入组的驱魔师们移动起来。温他们也同样，在已经做好准备下，强而有力地以点头来回应了。
「健太郎、重吾。巴纳德就拜托你们了」
「噢，交给我吧」
「不会搞砸的，浩介」
让拳头相互碰在一起，浩介他们彼此显露出大胆的笑容。
「浩介。要小心。尽量早点回来喔。我会烤好苹果派等着的」
「那真是令人期待啊」
和艾蜜莉相互而笑，浩介就转过身了。
「出发」
在浩介的号令下，克劳蒂亚她们点了点头，然後就往位在有『镜门』内部房间跑过去了。
「月，你看你。别哭了，我们也上到地面上吧？」
「⋯⋯我才没有哭。香织你这个笨蛋」
「好好好，我知道。你看，大家都转移走了。啊，你就是这里的领导人吗？稍微商量一下⋯⋯」
月大人还在消极中。但是，还是会好好完成工作的。牵着同样消极到奔出家门的缪的手，同时就把同学们都转送到地面上去。并且，还将担任巴纳德救出班的重吾他们永山小队的成员都转移到欧姆尼布斯的专用机场。
就这样，试着来到地面上之後，整个城区内变得很不得了。正门被炸开来似的散乱着残骸，崇拜者们陆陆续续闯了进来。仔细一看，就连梵蒂冈美术馆的北侧也冒出了黑烟，很清楚那边也遭到攻击了。
枪声和雄叫声回荡开来，在有着红月的夜空中飞来好几架无人机。装载的东西是炸弹吧。
在可以说是地狱的亡者这种数量，拥有武装的崇拜者们蜂涌过来的时候，欧姆尼布斯的人们则是拼命地在展开防卫战。
「大～～家！絶对，不能让他们去到『镜门』喔～！直到远藤君他们收拾好一切为止，要加油喔～～～～！！但・是！要重视生命！有危～险就请你快点逃走！」
「『『『『好～～～』』』』」
如同是校外教学一样的放松。面对爱子的呼吁，学生们都很有朝气很放～松地回答着。
然而，在下个瞬间所发生的是，有如雪崩般蜂拥过来的崇拜者们，就像是玩笑一样被吹飞出去往城墙外面消失的景象。
「总之，结界动起来吧～！将这里变成圣域，不让神敌通过──『圣絶』！！」
以铃为起点，光之圆顶就延伸开来了。如覆盖了整个圣・伯多禄广场一样闪耀的障壁就被伸展开来。
「那个，击落会比较好吧？」
配合说话很快又简短的声音同时，投掷用的小刀就奔驰在夜空之中。全部都裹着雷击，将所有飞在空中的无人机都击落了。然後，就像是回旋镖一样──回到优花那里。
「嗯那麽，我就去那边看起来不太妙的地方吧」
红月下，狼人发出了咆哮。下个瞬间，身影就在那双俊下消失了。
其他也同样，各种颜色的属性魔法乱舞开来，惊人的武技在炸裂着。
而且，
「⋯⋯宰了」
「我有说过，不可以迁怒喔」
在空中，金和银之光正背对着背。
一人，是让黄金之龙随侍在侧妖艳的絶世美女。
另一人则是，展开银翼相当神圣又美丽的战乙女。
当雷龙咆哮时，会将飞过来数量众多的火箭弹全都吸收过去消灭掉，被进出来黄金触碰到的崇拜者们无一例外都冒出了白烟倒下来。
反倒是，在最初的奇袭中负伤倒下来的欧姆尼布斯的人们，在被从天上倾注下来的银光照耀下，不关乎是伤者或死人都被治癒，爬起来了。
在赌上世界的命运的时刻，这种奇蹟般的景象⋯⋯⋯任欧姆尼布斯的所有人都会这麽认为。连戴姆长官也这麽认为了。
「是神的、奇蹟啊⋯⋯」
很遗憾。这些人是魔王的部下。
在月光越来越闪耀着红色妖艳的光芒中，战斗的帷幕终於是拉开序幕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安诺文　上
面对从地面上所传来的震动，在地底下的欧姆尼布斯的成员们全都为了尽到自己的职务而发出怒声并且到处在奔走，然而浩介他们则是以有『镜门』的封印房间为目的地跑过去了。
「居然，会被那麽多的崇拜者给奇袭⋯⋯」
自从上次的袭击以来，就有在追查成功逃掉的崇拜者们的行踪，更还确认过没有集结在罗马市街上。
话虽如此，本部的成员们之中因为出现相当多的死伤者而使人手大减，要调查或警备可以说就无法做得很完全。
即使如此，没料到会有数千规模的崇拜者会聚集而来⋯⋯
「圣上还平安吧⋯⋯」（注：原文是「圣下」）
温，露出担心的表情在嘀咕。罗马教皇，现在会在梵蒂冈的国境外避难，是针对先前的恐怖攻击事件台面上的应对，和为了使欧姆尼布斯可以准备出能完备地进行应战的环境而所作的应对。
为了慎重起见，会由数名驱魔师，和一般职员来扮演警护的工作，就连不知道有恶魔存在的一般护卫们，在对人战中都有超一流的身手。但是，敌人的人数太多了。会感到不安是很正常的。
「放心吧。情况不妙的话，就会送到月小姐或是他们之中谁那边去。直到这种状况到来为止，都不允许出现会让恶魔方面会感到开心的事喔」
月，因家人被伤害而很生气是事实。而且，月是魔王的正妻，二人是很相似的夫妇。
「什麽啊，会让敌人开心不起来的理由，就是因为那个人的太太会像他一样会去守护所有异世界的人类啊」
没错，过去的阿一，就是用埃希德想要消灭人类，这样的理由来守护托达斯的人们。将战士们聚集起来，给予超强话的结果，就成就出让所有战力都得到完全突破极限这种不得了的事情。
如果是敌人，在明了对手的期望之後，就会将那期望给粉碎。这就是阿一，也是月。
「原来如此，确实是魔王大人和他的妻子呢」
「在与强大的魔王级的恶魔的决战中，去挑战魔王的同伴⋯⋯那才是，人生过得很迷糊的人才会去做的事」
克劳蒂亚噗哧地笑出来时，温则是浮现出苦笑，而安娜她们则是发出说不上话来的乾笑声。
「克劳蒂亚大人！这边！我们将装备运送过来了！」
有个在距离封印的房间还稍微远一点房间内探出脸来穿着修道服的青年发出呼唤了。
进到房间後，浩介就发现到一名很眼熟又一副淑女样貌的女性。
「玛雅！你为什麽会在这里！」
「冷静一点，克蕾亚。到底连我，都无法在被崇拜者包围起来的状况下死守住那个房间。那边已经完全封锁起来了，我证有打算要来参与这边的防卫战。话说回来，来，请快点换装吧」
看来，那栋有着杂货店的大楼也遭到袭击了。
而且，就如那句话所说的那样，她也要参与战斗的样子。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将头发盘起来，肩上还扛着一把很古老的弓。事实上，她似乎也是一名驱魔师。
即使在怒吼声交互往来的状况下依然还显露出泰然般微笑的她，相当从容让人很值得去依赖。
趁着克劳蒂亚她们急忙在将装备穿起来的同时，玛雅的视线就往浩介看过去了。
「初次见面 Ｍｒ・远藤。虽然对你而言不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是第一次见到你，就让我来打声招呼可以吧？」
「啊哈哈⋯⋯你好」
双眼，并没有在笑⋯⋯，就使得浩介抓起冷汗来。看来，是对越过自己的防守，入侵到秘密通道内的事情，多少心里感到很介意的样子。
而，想是这麽想，但⋯⋯
玛雅小姐，一溜烟往浩介靠近过去後，就在他的耳边窃窃私语起来了。
「总觉得你抓住她的心了。我，可是不会放过你的。──如果敢让我们家的孩子（克蕾亚）哭的话，会射你喔？」
一转眼就离开，整个表情笑嘻嘻的。「克蕾亚可以拜托你吧？」就这样一句，这次是在谁都没有听见的情况下说话了。
真是的っ，在想什麽啦！面对就这麽红起脸来的克蕾亚，使玛雅呵呵呵地很高雅地在笑着。
浩介，冷汗如雨下。在离开身子的瞬间，非常距离的地方就看见她的眼神正很强烈地「我，要宰了你！」这样在诉说了。
相当有即视感。
不久，玛雅，就以一点都让人感受不到和刚才某位长官所显露出来的魄力很像且充满慈爱的氛围，一个个去给予整备好装备的克劳蒂亚她们，一个拥抱了。
而，就在最後紧紧地抱着克劳蒂亚时，
「在完成心愿後，请你要活着回来。一切都结束之後，我会烤好克蕾亚很喜欢的柠檬蛋糕，来请大家吃好吗？」
「好。玛雅。我出发了」
克劳蒂亚也同样，紧紧给了玛雅一个拥抱。然後，就让视线往温他们移动起来，在确认完所有人都整装完毕之後，这次才往封印的房间跑过去。
在跑起来的同时，浩介便试着去问一下。
「玛雅女士是什麽人？」
「？　玛雅就如所看见的那样，是欧姆尼布斯的驱魔师呀？而且，已经退休在管理秘密通道」
大概，不是浩介殿想听到的回答，使观察力很好的温先生就补充了起来。
根据他的说法，那位温柔又淑女的玛雅女士，似乎是戴姆长官的原搭档。一发现恶魔就用以弓箭进行狙击这样的方式，去支援会问答无用就往恶魔突击过去（物理）的戴姆长官。
只不过，就本质上来说玛雅和戴姆似乎没有差别。注意到，就会以弓箭突击。用弓进行殴打，用箭代替突刺剑进行突刺，拔出来的同时会从超近距离的地方将箭装填起来进行贯穿射击⋯⋯这是，藉由弓术来展开超接近战的人吧。（注：突刺剑的原文是Stilett，正式名称是杭，十字型的短剑，是专门对重伤频死穿着锁子甲的骑士给予致命一击用的武器）
结果，被冠上称号，就不只有『恶魔絶杀女』『弓的亵渎者』，更还有『已经不是一般用剑或是钝器在战斗了好吗？』『对扑杀神父最终兵器』『最可怕的圣母』等。
顺便一提，虽然是单身但却是被欧姆尼布斯的人们当成母亲般在仰慕，而且，还是一位絶对不能让她生气不然就会比恶魔还要更可怕的第一人。而且，会忠於单身的理由，从偶尔，会和戴姆长官二个人一起吃饭或是夜饮这方面去推断就能明白了。
「被二个很不妙的人给盯上了啊⋯⋯」
浩介的眼神死了。明明还是在突入之前。
一进入到封印的房间内时，在房间内就有好几名驱魔师就穿着专用的黑色紧身战斗服，以及几名穿着修道服的人。其中，就有个穿着修道服的青年发出呼唤来。
「克劳蒂亚大人，结界正准备中。⋯⋯大家，会等您回来的。愿神给予您加护」
「谢谢你。这里就交给你们罗」
克劳蒂亚向要在这里死守『镜门』内外的驱魔师们，投以一个强而有力的眼神并点了点头。
那位驱魔师，也向浩介注目过去的同时深深地低下头来说话了。
「先生。请务必多多关照我的同伴。对您来说或许是不需要的，不过，愿神也给予您加护」
「啊啊，谢谢。放心吧，所有人都会回来的喔。不管怎麽说，玛雅女士会烤好柠檬蛋糕来庆祝平安归来，那麽就一定得回来才行吧？」
「噢喔，玛雅大人的柠檬蛋糕可是絶品啊。那麽请务必要归来」
面对浩介的玩笑话，使驱魔师们的紧张表情都缓和下来了。
就连有点硬撑着的克劳蒂亚的表情也同样，一下就缓和下来。
「好了。那麽先来提振一下士气吧」
浩介就从怀里将一支装有灰色液体的试管──万能药潘朵拉的希望给取出了。与其呼应，克劳蒂亚她们也将它给取出来。
浩介就以乾杯的样子举起来时，克劳蒂亚她们也同样都举起来了。
「敌人是王级的大恶魔安诺文。关乎到世界的命运。路途上会有无数的恶魔，随着情况不同也会出现『传说的恶魔（具有姓名）』吧。但是，我们才不管那些」
无畏地笑起来。扬起嘴角时，就如同恶魔一样。
「这是报复战。我们，要去将那个狠狠地小看我们的王八蛋，给胖揍一顿。这就是，让我们生气的下场，为了痛揍地狱的浑蛋的战斗！」
温他们的脸上，同样都寄宿着不是驱魔师该有的凶恶笑容。
没错。使命现在就在心里。但是，要将死掉的同伴的悔恨，给消除掉又有什麽错！自己是人类的守护者。只是，同时，也是恶魔们的天敌！
驱魔师们的情绪高昂了起来。克劳蒂亚则静静地闭上眼睛，然後，当眼睛再次睁开时，那双眼睛里就寄宿着前所未有的火焰。
「向恶魔们降下铁鎚！将胜利献给逝去的同伴！」
「『『『『向恶魔们降下铁鎚！将胜利献给逝去的同伴！』』』』」
地下空间内响起像是快要被弄垮下来的咆哮了。
紧接着，就同时将秘药一饮而尽，当再次振奋起来後就往地面上一砸。玻璃般碎裂开来的声音，却让他们心里的战意更加增大起来了。
「可以出发了吧？」
一点紧张感都没有轻松语气。
「我们走吧」
同样地，克劳蒂亚也用轻松的语气来回应了。
温他们点了点头，然後，
「──向恶者们宣告。害怕、颤抖吧。死亡之门已经打开，汝的恶意会遭到钢铁般的意志所挫败」
克劳蒂亚所拿着的『圣十字之钥』灿烂地闪耀起来了。清冽的光芒，笔直地就照耀着『镜门』，使水银的封印开始流动起来。
「主哟，请引导我们。我们是，相信正义，信仰爱的人。如果是圣战会不惜生命，去打倒带有恶意和敌意的人！主哟，请您引导在战场上属於您的战士吧！──『开门』」
清亮的光芒进开来了。『镜门』上的水银浮雕就完全被吸入进去，镜面的部分则形成淡淡的光膜。对面，就是那个血风不停在吹啸着的红色世界。
「打头阵是我的本分。领头就交给我吧！」
「是っ」
强而有力地在回答的克劳蒂亚，和「应っ」地一声将气势提升起来的温他们就在身後，浩介就再次将脚步踏向地狱了。
空气为之一变。劈哩地踩在乾燥的大地上。
刹那，
「──兹！？」
浩介的身体僵硬了。不是遭受到外在的拘束。
（肌肉，僵硬了！？）
如果要形容现在的状况的话，那就是『麻痹』吧。更糟糕的是，僵硬很快地就往内部浸透过去。
「っ、浩介大人！？」
说不出话来。但是，可以应对。
虽然浩介突然间遭到奇袭，但头脑却很冷静。以微小的力量，随着感受到的视线，在那一瞬间现出了分身。然後，就往血风的另一头射击出苦无。
──兹！？
随着隐约的悲鸣僵硬解开了。然而，似乎没有打算要让人喘口气。
「啧！！」
吐露出砸嘴声。是死亡的气息从背後迫近而来的缘故。无数如影子般的人影，就从浩介的影子里冒出来，陆续施展出锐利的手刀。
同时，附近的岩石就如喷发一样喷出。不，正确来说是站起来。接近三米，是长着如鬼般的脸和如蝙蝠般的翅膀的巨人。
背後有从极近距离而来的手刀。上方，则有如人影般要将浩介给咬碎且迫近而来的巨人的颚门。
藉着及时所发动的空遁『万影之阳炎』，替换掉分身和浩介所位处的位置。
分身的腹部被贯穿，上半身则被巨人的颚门所啃食。
接着，几十只狗便冲破血风，往替换过位置的浩介扑过去。身体的一部分有如被啃掉一样有缺损还如同殭屍犬的身影，更加上每次呼气就会有小小的火炎会从嘴里被吹吐出来。
全部目标，都是浩介的四肢和头。
（杀、杀意十足啊！）
一踏入地狱的瞬间，就对上了可以说絶对要将浩介给杀了的集中炮火。
「──与日出一同祈祷！铁和硫磺之砾啊。寄宿起圣火！」
「──汝，要悔改啊！神架起弓，射出能扑灭邪恶的火箭！」
就在浩介打算要去应付山寨殭屍犬的时候，那样的圣句就响彻开来了。而，同一时间，无数燃烧着的子弹和箭矢就射向山寨殭屍犬。一发都没有失误，就射穿了十几只目标。
「支援的好！」
浩介的话，使使用旧式步枪的布鲁斯，和使用十字弓的李竖起大拇指来回应。
然後，浩介就弹响一发响指。让被贯穿，上半身被啃掉的分身自爆。於是，人影消散开来，岩石巨人则反过来上半身被粉砕而崩塌了。
「浩介大人！您没事吧！」
克劳蒂亚她们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啊啊，没什麽。但是，刚才确实是以我为目标吧？」
「嗯，看起来是这样没错。恐怕，是因为上次和浩介大人的战斗，以及被月大人击退的缘故，使安诺文非常警戒浩介大人吧」
「好像是。和上次的山寨饿鬼不同，好像有非常特殊的能力。突然被麻痹起来时，让我焦躁一下了喔」
「那是⋯⋯观察者（独眼诅咒恶魔）吧。加上，石像鬼（岩石从魔）、阴影跟踪者（爬行之影），最後的是地狱犬（地狱的猎犬）」（注：括弧内都是该名词上方的小字）
「是有名字的恶魔吗？」
「不，是类似种族名的东西。位阶是属於中级，浩介大人遇到的山寨饿鬼──是叫做低智者（具有意志的亡者），或是说比单纯被称为是『下级』的恶魔，还要更为棘手的存在」（注：低智者的英文是Mindlessness）
话虽如此，不是一开始就出现会出现在书里的大恶魔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要杀掉归还者的话，交给大恶魔在一看到就马上杀掉所展开来的奇袭感觉会很有效，但不知为何，会是以复数中级位阶来做配置程就感到疑问了。
或者说，不是不出现，而是出不来吗⋯⋯
浩介，不能在这里思考下去地摇摇头了。
「各位，叹息之风的影响如何？」
「我是没问题。疼痛和违和感都感受不到」
「我们好像也没问题。真是出色的药啊。看上去虽然还相当年轻⋯⋯真了不起啊」
温，对能完全抵消掉『叹息之风』的影响的潘朵拉的希望，和对将它制作的艾蜜莉吐露出感到佩服的声音了。对於超越了在空闲时间所做出来的圣水所具有效果，也使安娜她们都带着苦笑点头了。
浩介有点自豪地笑起来的同时，就向克劳蒂亚询问起来。
「那麽，克蕾亚。那家伙在哪里？」
「⋯⋯不在这附近。不如说⋯⋯我在被呼唤。不是在下层，是在地表⋯⋯在那个废弃都市⋯⋯等我们」
啧的一声，浩介砸嘴了。因为察觉到安诺文的想法了。
恐怕，对方也察觉到浩介他们的想法。潘朵拉的希望是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吧，尽管不去考虑由『叹息之风』所带来的疲惫和圣水的消耗，但却有意要在对方来到自己的所在位置之前便要让人产生损耗是肯定的吧。
大恶魔会有思虑⋯⋯虽然是有想到，但那也同样，对安诺文来说浩介和月她们的战力肯定会是一大威胁。
「但是，这样一来，就越来越可疑了啊。明明打算率领地狱里的战力去入侵现世，也没有大意或是太过自信，为什麽有名字的恶魔没出现⋯⋯」
「的确，那很令人怀疑──唔，浩介大人！」
克劳蒂亚立刻就摆出架式来了。紧紧抱着会晃来晃去的圣十字架，敏捷地摆出战斗态势。温他们也迟了一拍，就用险峻表情摆开架式了。
「啊啊，动真格的来了啊」
气息感知捕捉到了。相当多数量的战力。
已经，就像以前那样会在空中进行疑似飞行，无数的影子就在血风飞舞的空中飞来飞去。
刺刺地在刺激着皮肤的恶意和杀意。很清楚多种多样的恶魔们，在让红色的眼睛灿烂地发光的同时，整处在要品尝侵入到自己的地盘来的猎物的激昂当中。
温他们的额头上都浮现出冷汗来。虽然已经都做好了觉悟，但感受到的敌方战力却是非常多。
可以与星星相比的数量，对於可以这麽形容数量，己方除了浩介和克劳蒂亚以外，温、安娜、阿齐兹、李、布鲁斯、巴克斯，以及三名驱魔师加一加才十一个人。
本来，目的是要隠密地发出一击，但安诺文警戒心要比想像中还要高出许多才办不到这件事。虽说是没办法的事，但不禁还是会想将「恶魔就该有恶魔的傲慢吧」这样的咒骂给吐露出来。
然而，在那样的温他们的面前站出来的就是这个人。
「哼っ。很热烈地在欢迎我们不是吗。那麽热情的爱的呼唤，怎麽能不回应呢」
是的，将墨镜戴～起来！变～身也完成了！（注：这里的变身是NTEA 麦可杰克森，原意是带有旋转一圈的意思）
「变身了！是那个时候的浩介大人！」
「克、克劳蒂亚大人？」
「您认识吗！克劳蒂亚大人」
为什麽，会突然变身呢。为什麽，会突然用左手顶住墨镜的同时，将上半身後仰，还伸出右手指向前方啊！（注：NETA JOJO，很久没看了应该是东方丈助的POSE。有错请指正）
对於安娜的问题，克劳蒂亚大人回答了！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麽会变身！但是，乍一看看似没有意义的变身应该也是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
「因为，变身後的浩介大人氛围变得非常强！」
「哪有啊──！？」
安娜酱很激动。温他们是这麽认为的。那，那个JOJO立也是有意义的吗！？　这样。
当然，是没有意义的。
从血风中扑过来的地狱犬，就这麽用脚跟打落踩烂，浩介，就在那屍体上再次做出了一个旋转！
不知道为什麽，就发出噢噢地欢呼声起来。浩介的──不，卿的情绪，托观众的福来到最嗨的阶段！
所以要说出来！
「来吧，派对要开始了。死亡之舞很令人期待不是吗。就以如万雷般的尖叫来迎接吧！我乃深渊卿！浩介・Ｅ・深渊之门！」
从隆起的地面中现身的石像鬼，一瞬间，就有种是被拉出来的感觉。
面对数量惊人的中级位阶，就以克劳蒂亚为中心如守护般的围成一个圆阵的同时，卿他们一点一点在往前进。
基本上，是以卿和三名分身以一边守护着四个方向一边在开出一条道路来，而穿过卿的攻击的敌人就由温他们来讨伐的阵型。
克劳蒂亚，则是为了讨伐安诺文正在将所有的力量都温存下来。
敌人繁星一样。因此，虽然有被压溃的可能，但
「──主哟，斩断恶者的罪恶，让正义的人坚强地站起来吧！守护信徒的是神之盾！神会守护信仰祂的人！」
突入组之一的驱魔师。是一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乍看之下有着会让人以为是哪个地方的上班族样貌的男人──夏利夫・伊斯特，就举起与他那不胖不瘦不相符的巨大盾牌了。
一瞬间，塔盾就灿烂地发出光芒，像是围起圆阵来一样形成的圆的穹顶。就归还者来看，会以为宛如就像是『圣絶』的下位互换『圣光』这个防御魔法吧。
那种全体防御，会以最後一道防线决不让恶魔的攻击穿过。
而且，其效果对恶魔是有效的，面对来拖住脚步的恶魔们，会由使用双刃战斧的巴克斯，和拐的安娜，阿齐兹的大型匕首的神器进行讨伐，中距离则由李和布鲁斯，以及，
「──寄宿着晓之光，照耀起魔之世界。主哟，您的光辉会扫开乌云，会让燃烧起来的灰烬飞舞起来」
就随着煤油灯这种奇特的神器被消灭。三十歳有着锐利眼神的女性驱魔师──奇亚菈・维蒂的煤油灯，具有絶对不会熄灭的灯火。而且，只要咏唱出圣句，那灯火就会剧烈燃烧起来放出能将恶魔消灭掉的光芒。
并且，作为能凌驾於中级恶魔们如海啸般的攻击的理由之一，就是最後一名驱魔师的演奏了。
没错，他也是她──Ｔ・Ｊ的神器是横笛。被称为大姐头的他⋯⋯不过，如果是圣歌的曲子演奏起来，恶魔们马上就会缺乏生气，甚至会使下级痛苦到无法动弹的下场。
而且，近接战很专业的温他们如果受伤的话，会立刻改变曲目去治疗他们的伤势。
「近、中、远。防御和恢复以及敌人的弱体化。完全没有空隙。非常理想，练度极佳。很出色」
原来如此，这就是持续了好几千年在对抗恶魔的组织欧姆尼布斯的驱魔师，其中也有被称为是精锐部队的组合。完全，无庸置疑令人可以接受的强大。
「如果没有浩介殿的话っ，我们早就被干掉了！」
「就是啊！浩介先生，太强了！」
温和安娜，用不太从容的感觉和拼命的模样不断在屠杀敌人的同时呐喊着。
面对那样的他们，
「现在，应该称呼我为深渊之门」
现在人在地狱，希望可以称呼一声奈落。这点，不能退让。但是，如果卿的话就ＯＫ的喔？
「我不懂是什麽意思！」
「干嘛这麽拘泥啊！？」
「浩介先生，为什麽会突然就奇怪⋯⋯」
「浩介大人就是浩介大人吧？」
驱魔师们，各个的感性都很一般般。只有李和布鲁斯，会显露出微妙的表情，是理解到卿的状态就是『那个』了吧。看来，这二个人似乎存在着黑歴史。
就这样，随着卿将蜂涌过来的六成敌人处理掉并开出一条路来之後，就终於可以看见废弃都市了。
到目前为止的战斗，似乎使温他们累积了相当高的疲劳了。安诺文的计画一半应该已经实现了吧。
话虽如此，在偶尔会沐浴在集中炮下的卿都还健在这一点上，安诺文的作战几乎可以当成是失败了吧。
因为和上次不同这次是有备而来，即便敌人有点棘手，但是阻止不了现在的卿的。
「杀、杀出重围了啊⋯⋯」
温，一边在调整呼吸，单手去擦掉留到下巴来汗水一边说起话来。
就如他的话所说的那样，穿越血风的前方，已经没有恶魔往卿这边袭击过来了。
阿齐兹和安娜她们也都在喘气，同时也露出稍微松了一口的表情。
卿，则是向克劳蒂亚搭话了。
「克蕾亚」
「是的，浩介大人。安诺文──」
「请叫我深渊之门──」
「浩介大人。发现安诺文了。就在废弃都市的中央。他就在那边呼唤我」
「唔、嗯」
面对一板一眼模式的圣女大人，那种事情似乎是行不通的。就连深渊卿也有点畏缩了。咳哼一声咳嗽了。
重新振作起来往废弃都市踏入进去。
「这里⋯⋯是过去的⋯⋯」
阿齐兹，以难以言喻的表情在眺望荒废的大楼群的同时嘀咕了。除了克劳蒂亚和卿以外，应该还没有人有踏入到在地狱中这种地方来。
面对惨不忍睹的景象，任谁都会联想到久远以前的战争，和之後地狱的住民们的末路，而屏息了。
「马上⋯⋯马上就要⋯⋯」
克劳蒂亚的表情，也成比例地越来越紧绷了起来。
组成起来队伍就前进在由瓦砾散落的街道上。没有恶魔的气息，只有刺耳的地鸣声和雷鸣。
越是靠近中心地带紧张感就越高，乾燥的风，从已经乾掉的嘴唇上将水分给夺去了。
就这样，终於，在视线的前方可以看见被半毁的大楼所围起来的巨大的十字路口。是个要比一般城市的十字路口要大上好几倍的巨大广场。
「⋯⋯那里就是都市的中心地带」
倒抽一口气，克劳蒂亚就这麽说起话来。可以听见的呼吸声，现在都听不见。但是，确实，可以感觉得出来城市的中心地带就是那个十字路口。
「啧。如果是作为支配者的气息，就应该要堂堂正正地等待着。那才是魔王该有的举止吧」
肯定，要是ＲＰＧ中所出现的魔王就请多多指教了，以为会堂堂正正来进行迎击的卿，在没有看到安诺文的踪影时就察觉到这是陷阱，因而不禁就吐露出咒骂了。
如果是我们的魔王大人，无疑是会坐在宝座上摆架子，然後还会做出「哈哈哈哈，终於来了啊杂碎们！」这样的事。很有形式美。实际上，在万圣节就做过了。还相当入戏。
「即使知道是在邀请，还是只能过去了」
「啊啊，是啊」
受到克劳蒂亚那毅然的表情所促使，就以卿带头往十字路口的中心点踏入过去了。
刹那间，许多事情就同时发生了。
──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阵女性的凄厉尖叫。并不是由克劳蒂亚她们之中的谁所发出来的。更可怕的是，叫声还带有怨怼在扰乱精神。
包含卿在内，所有人都不禁僵硬了起来。
同时，卿和所有分身的脚下就出现阴影。彷佛就像是水面上的波纹在延伸开来一样。
「──唔！？」
紧接着，卿就往正上方被吹飞出去。从脚下出现的是鲨鱼。在火焰般的眼睛里，凝聚着如汚泥般的气场，是一条身长五米的鲨鱼。
宛如捕兽夹一样张开大口，面对从正下方冲出来要吞掉卿的鲨鱼，为了慎重起见就以准备好的重力魔法飘浮在空中来回避了。
但是，鲨鱼却是以惊人的速度在空中游起来进行追击。卿用手和脚压住迫近而来的颚门同时，可是，就被如炮弹般的威力给冲散掉了。
「浩介先──！？」
在仰望上空的克劳蒂亚的脚下，忽然间就消失了。不，正确来说是出现一个黑色的圆型洞穴。顺着重力，摇晃地就失去平衡的克劳蒂亚表情就抽搐了起来。
「克劳蒂亚大人！」
安娜，立刻就伸长出光之锁链打算去抓住克劳蒂亚。但是，却是遭到如喷火一样冲出来无数的黑色触手给妨碍了，并且，还抓住克劳蒂亚的脚将人给拉进去了。
然後，四周就突然被血风覆盖起来。就像忽然间所产生出来的浓雾一样，视界被红色的风暴所掩盖，应该说必然的吧，无数的恶魔便袭击而来。
接着，将克劳蒂亚拖进去的黑洞就急速地开始关闭起来了。
「夏利夫！」
「──主哟！您为了报仇而设了要塞！不论多少人，都实现不了侵入圣域！」
在温的号令下，塔盾就如要介入进黑洞内一样放了进去，夏利夫则是咏唱出圣句了。盾牌一发光，将打算要关闭起来的洞给强行打开来。
然而，抵抗只有一瞬间，一点一点地在将神器之光吞没的洞穴就关上了。
「唔っ。没、没办法了⋯⋯⋯阿齐兹！奇亚菈！来帮个忙！」
「──主被仰望。以竖立起来的铁来挫败敌人。以宫殿的炉火锻造出三把剑」
「──以後轮光，扫开乌云。看啊，信仰的人哟。那耸立在山顶上的圣宫」
阿齐兹，从怀里取出二把短剑，往黑色洞穴的四周一掷并扎在地上固定，手上拿着的那把就往自己的脚下刺下去了。接着在唱起圣句时，三把短剑的光芒便连结在一起，夏利夫的塔盾有如在呼应一样光芒增强了起来。
奇亚菈所拿着的煤油灯的光芒，就往那里倾注过去，更让光芒增大起来了。
不久，终於使得黑色的洞穴立刻停止收缩。
「唔咕っ──集合、集合，到这个旋律来！在地面上的圣徒们哟。一同净身！前往约束之地！」（注：这里的净身，在日语中是洗屍体的意思）
Ｔ・Ｊ，为了要对抗会侵蚀人类的精神促使发狂起来的尖叫声而全力演奏起横笛的旋律了。
不让黑色洞穴关上而持续在祈祷的阿齐兹、夏利夫、奇亚菈三人，以及不断在对抗尖叫声的Ｔ・Ｊ，四个人就从战斗中脱离了。
「──千刃絶光！」
从上空，苦无有如扑簌簌地雨势倾注而下了。与分身合起来一共四个人在卿的攻击下，下级恶魔陆续都雾散开来。
啪答地降落到地面上来的卿就扯开了嗓门。
「克蕾亚！？」
是刚才的鲨鱼恶魔。不只能在空中游泳，因为还能在空间与空间之间跳来跳去游动着，便是个可以啃食空间会令人感到意外的恶魔了。很明显超过中级水平。是即使有名字也不奇怪上级水平的恶魔。
因此，才会阻止不了克劳蒂亚被拖进去，而使卿很罕见地让声音变得焦躁起来。
温，在刎颈了眼前下级恶魔的脖子的同时回答了。
「那个洞！恐怕是通往下层！安诺文就在那里！去吧，浩介殿！克劳蒂亚大人就拜托你了！」
「那你们呢！？」
「我们，会在这里死守回家的路！」
不惜性命的驱魔师，为了回去而赌上了性命。面对大感惊讶的卿，温露出无畏的笑容说了。
「如果掉落到下层，就不保证可以回到地表。这样的话，就不能失去这个洞。所有人，要活着回去。没错吧？那麽，退路就交给我们吧！」
「我们都得到意料之外的恢复药了！回去的路，就由我们来守护！」
「原本，和安诺文的战斗就是姊姊和浩介先生的工作。我们，不能去妨碍你们的战斗。作战就是这样」
安娜、阿齐兹，都露出同样的无畏笑容在说着。就连夏利夫他们也同样，都用很坚定的眼神点头了。
「哼っ，好吧。如果为了活下去而下定了决心的话，那就不需多言了。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因为没有从容的余地旋转就封印起来！就只戴着墨镜，卿就往通往地狱下层的黑色洞穴跳进去了。
在蜂拥而至无数的恶魔面前，温他们，就一口饮尽得来的恢复药。然後就像出发时那样，一齐就将空瓶往地面上一扔提振起士气来。
不禁，就使会让下级恶魔停下脚步的战意翻涌上来。
「来啊，恶魔们。这次，就彻底灌输你们，驱魔师的意义吧」（注：驱魔师上面的小字是「驱除恶魔之人」）
挑衅的言语。虽然无法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但⋯⋯面对超然的霸气，便使得恶魔们像是要让自己兴奋起来一样发出雄叫声袭击而来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安诺文　下
被触手拉进由它们所形成的黑色洞穴内的克劳蒂亚，反而，显得很冷静。
「──回应吧，圣十字架」
只是如此。用那句连圣句都不是的话语，就使圣十字架以使用者为中心展开球形的光辉了。
触手，一瞬间就被分解雾散开来。
品味了数秒没有浮游感却是有在往下落的奇妙感觉。完全看不见一寸之前的黑暗，一下子，就一口开绽放开来了。
飞入视野里面来的，是有着熔岩河流在淌流着的摩天大楼。
是一副由应该可以评价为大都市的大楼群，与原本应该是街道的部分全部都变成熔岩河所构成的惊奇景象。
看不到地平线，但是，在一看见直到遥远的彼方能够看到岩盘的天花板时，就明白这里是一座拥有难以想像的辽阔的地下都市。
克劳蒂亚，似乎就从那片天花板上的洞口掉下来的。
以自由落体的速度，只要几秒钟就会与某座摩天大楼产生激烈碰撞，即使运气好可以回避，但在加速度的几秒後就得在熔岩的街道中进行最糟糕的潜水了吧。
只是，并没有使克劳蒂亚感到焦躁。因为现在的她，是驱魔师模式的克劳蒂亚。工作中，冒失的神也会很老实的。
「──翅膀就在这里。请给予我暂时的天空」
圣十字架发出光芒。而，同时，克劳蒂亚的背上就出现了闪闪发光的翅膀。振翅高飞起来，光的羽毛便飞舞起来。缠绕着银光的它，与香织所展开的使徒之翼很酷似。
被球状的光芒所包覆，拍动银翼在天空上飞舞的克劳蒂亚的身影，在地狱中显得既神圣又美丽。简直，与圣女这个称呼相呼应，即便是万人都无法去否定的吧。
克劳蒂亚，就这麽在空中滑翔般地在移动，然後就降落在一栋摩天大楼上。轻飘飘地在洒落银色羽毛的翅膀就消失了。
「浩介大人⋯⋯大家⋯⋯」
视线，很自然地就往上望去。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要说心里没有不安就是在说谎。要说不担心同伴，就更是谎言了。
只是，在心里所浮现出来的英雄的话噢，就立刻将那份不安给拭去了。
大家不会死。我也不会死。我会讨伐安诺文。完成宿愿，拯救世界之後，大家要活着回去，一起吃柠檬蛋糕。
突然，克劳蒂亚的嘴角就浮现出笑容了。
那一瞬间，激烈的冲击就打在克劳蒂亚的结界上使波纹扩散开来。
「っ──安诺文！！」
就在旁边的大楼的屋顶上，宿敌就在那里。颜色很浓的影子全长三米左右。火焰的眼睛和嘴巴，和有如熔岩在燃烧般的血管就在全身奔流着。光是在那里具现化出来的弯曲的角是以前所没有的东西。十二年前所未曾感受到的庞大压力，光是这样就看得出在使四周的空间产生扭曲了。
如果是一般人，不，就算是驱魔师，只要放开相对应的意识，就会有僵硬到无法动弹的水准。正是，『王级』这个值得去夸耀的威容了。
『克劳蒂亚。吾的母体。这个时候，已经等待很久了啊』
就连说话，都变得相当流畅了。果然，是拜崇拜者所赐吧。似乎力量也增加相当多的样子。
安诺文，一下子就让身体往上浮起来，接着就降落在与克劳蒂亚同一栋的大楼上了。
即使是在地球，就没有这种巨大的高层大楼群，屋顶上的面积也大不相同。因为就相当於一座球场的大小。
因此，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尽管如此，安诺文只要一接近过来，压力也同样，不禁就使要快呕吐出来的感觉增强了起来。
克劳蒂亚，喝斥着正要往後退的脚。
自爆的圣女感觉是有了什麽误会，其眼神很锐利，散发开来的霸气，怪不得可以说，确实是与『最强的驱魔师』很相衬。
「我也是，等待这个时候很久了。要讨父亲和母亲的仇的这个时候。要将你消灭掉的这个时刻！」
『咔咔咔。还真是令人愉悦的憎恶。要是神的下仆听到是会被吓到的』
像是在嘲讽一样，如在追问一样，安诺文说起话来。
『说起来，召唤出我来的人就是你吧？你的父母会死就是──』
「对，没错，是我造成的」
只不过，那对克劳蒂亚，已经不管用了。
因为，
「因为会憎恶也没关系。即便是以私怨去战斗也无所谓」
因为，那才是人的天性。因为心中，是抗拒不了重视的事物的。
但是，只是这样是不行的。累积起的事物确实是有的。
「我要以私怨，和使命，来讨伐你」
就连和同伴们一同抱持着的使命，也是克劳蒂亚的力量。
然後就想起很在意的他，克劳蒂亚，回忆起那副无畏的笑容同时试着去模仿了。要让自己振作起来，为了要将将安诺文的压力给推回去。
「你想要我对吧？那麽，既没有必要罗罗嗦嗦了」
将圣十字架置於一只手上，另一只手则像是快来啊地如同在招手一样弯曲起来，
「我，是『圣女』克劳蒂亚・巴伦伯格。如果能让我堕落的话，就试试看吧」
宣战布告。超过十二年的杀意和赋予的使命。
『咔咔咔，那好吧。就堕落你，来孕育吾。要是吾能脱胎换骨受肉的话，就能蹂躏那些令人生恨的术士们了吧！』
安诺文把手举起来了。期间，压力就往克劳蒂亚袭来。不是精神上的压力。更多的是物理上的，没错，就是超重力。
「っ──主哟っ，请守护您的孩子！以坚固的要塞，来阻止恶意的一切！」
膝盖弯下来的同时，以圣十字架在支撑着的克劳蒂亚就让祈祷响彻开来。光芒增加起来的圣十字架的结界，就从超重力的负荷下在守护着使用者。
『就让吾见识看看，你能忍耐到什麽地步吧』
嘲笑中，安诺文更使压力增加起来。
轰隆一声，以克劳蒂亚为中心的屋顶就沉陷了。只是，一边发出呻吟的同时克劳蒂亚依然还健在。以强烈的眼神将安诺文贯穿，圣十字架的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
然而，面对那股惊人的压力，建筑物却是承受不住了。
以克劳蒂亚为中心，劈哩地产生出放射状的裂痕。
「──顶之翼！」
就在崩塌的那一刹那，银翼便伸展开来滑翔起来。伴随着如同地鸣般的轰鸣声高层大楼就在眼下倒塌下来，克劳蒂亚就打算要往隔壁栋的大楼移动过去。
但是，
『碍眼的光芒啊』
「──唔！？」
安诺文的身影就出现在眼前。被绷得紧紧的手臂，以极近距离被施放出去就如炮弹般往克劳蒂亚袭击过去了。
在惊人的冲击下一瞬间虽然失去了意识，但最强的神器圣十字架的光芒却没有被打破还很牢靠地在守护使用者。
话虽如此，地点是在空中。包覆着克劳蒂亚的障壁就像乒乓球一样被打飞出去，贯穿了隔壁栋的大楼。就这麽再往隔壁的大楼的上方楼层被砸进去了。
「呜っ，唔っ」
就连发出呻吟的同时，克劳蒂亚承受住如果是一般人就只会变成肉块的攻击了。虽然意识再次远去了，不过，只要圣十字架的守护还在就絶对不会昏过去的。
而，就在这时候，在大楼外强大的力量的本流⋯⋯
「っ──主哟，斩断恶者的罪恶，让正义之人挺立起来吧！神之盾会守护我！神，请救救内心正直的人吧！」
就在障壁再次强化起来的时候，空间就发出了悲鸣。如同要渗入到视界里来一样当有一种扭曲起来的感觉的下个瞬间，空间就产生出激烈的震荡。
遭受到可以说空间炸碎的冲击的高层大楼，在一瞬间就将克劳蒂亚位在的楼层之上的地方都变成尘埃了。
楼层本身也有如蜘蛛网一样产生出裂痕，现在就同样呈现出就快要倒塌掉的模样。
在视野变得很清楚的楼层中央，克劳蒂亚用铁青的表情紧紧地抓着圣十字架。障壁就连出现无数的裂痕的同时，都总算是承受下来了。
只是，由於刚才对障壁进行强化的缘故似乎使用了太多的力量。克劳蒂亚，以颤抖的手要将试管从怀里取来──
『是圣水之类的东西吗？不会让你这麽做的』
安诺文使出冲撞。再次被打飞出去的克劳蒂亚就发出「啊啊啊っ」地大叫同时就往圣十字架注入力量。
在贯穿好几栋高层大楼像是被推出去一样被吹飞出去的克劳蒂亚，不久，就砸在地表附近的广场上了。
「呜、唔，咕っ」
发出了呻吟声。安诺文从障壁外，愉悦地在俯瞰着克劳蒂亚在咬牙切齿的样子。
打算要脱离开来的克劳蒂亚，就因为来自障壁上面的踩踏而被阻止下来。
『咔咔咔。如何，克劳蒂亚。你的强势就只有一开始吗？几乎都在防守，有办法讨伐吾吗？』
像是在将人逼入困境一样，安诺文就踩起障壁来。克劳蒂亚，则是以无言回瞪回去。
防守战的一方，就显露出莫大的实力差距，面对克劳蒂亚所投以的反抗眼神就使得安诺文眯起眼来，随即，就以会令人厌恶且是耻笑对方的模样敞开双手了。
然後，
『克蕾亚⋯⋯求求你，救救父亲吧』
『好痛苦啊，克蕾亚。为什麽，要让母亲痛苦呢？』
在安诺文的两侧，就出现了被黑色火焰烧着很痛苦的克劳蒂亚的双亲。
自己会痛苦，就是克劳蒂亚造成的。能解放这种痛苦的人就只有克劳蒂亚而已。
所以，既然如此，就不要抗拒⋯⋯
希望你能当个好孩子⋯⋯
你，真的是一个壊孩子⋯⋯
「呵呵っ」
笑声响彻开来了。
没错，是克劳蒂亚的笑声。
安诺文，感到很可疑似的将眼睛眯起来。
『疯了吗？』
「怎麽可能。只是，觉得很奇怪而已。对你，会被逼入困境的样子」
『吾，会被逼入困境，可能吗？』
面对越来越感到讶异的安诺文，克劳蒂亚的表情铁青起来的同时就露出无畏的笑容了。
「实际上，陷入困境的是你才对吧？破壊不了我的结界，可是，也想过认真动手会让我死掉的可能性。所以，才会想从精神面着手做出这种演出」
『还以为你会说什麽。蹂躏你的内心还比较有趣──』
「是怕那个人过来吧？」
安诺文语塞了。克劳蒂亚的笑容，则笑得越来越深。
「你，在害怕那个人」
『你说什麽⋯⋯』
「在我们一踏进地狱的时候，就立刻盯上他了。就连我掉落到这里来的时候也是，只有对那个人会加以进行极为惨烈的攻击。最重要的就是，要脱胎换骨是说给你自己的听的。术士们──因为你有自知之明认为赢不了归还者的众人对吧？」
劈哩地，障壁发出声音来。是来自於安诺文的踩踏。那似乎，要比任何事都还要能表现出安诺文的心情。
「杀不了那个人而将我带离开来，就是守备的坚固程度超乎了你的想像。因此，我才会这麽挑衅，想要找到机会进行攻击」
不管怎麽说克劳蒂亚，要同时以相同的水平发动防御和攻击是很困难的。现在，正因为彻底进行防御才能承受住安诺文的攻击。
一转换到攻击的瞬间，安诺文肯定能确实地抓住防御些微地放松下来的空隙吧。
「那个人说了」
表情放松下来，对安诺文来说显露出来的是一副既无奈又很让人生气的笑容，克劳蒂亚说了。
「如果是魔王的话，堂堂正正地等待人来就行了。会逃走、躲起来、耍小聪明去挑衅的你，可是自己有宣言了喔」
即是，
「你，没有魔王的器量」
『⋯⋯要孕育吾的，不需要四肢』
安诺文认真起来了。进出惊人的怒气和憎恶。已经，不管作为母体的克劳蒂亚是否会无伤了。像是在说只要自己寄宿上去，活到可以出生就行了，便毫不顾虑地就将攻击施放出来。
「很感谢你，愿意和我交谈喔」
『什麽？』
「时间已经争取的够多了，应该要这麽说才对」
接着，不认为这是身处在地狱所会显露出惹人怜爱的满面笑容，克劳蒂亚就以满是开心的样子呼唤了。
「对吧？浩介大人！」
「是啊」
『哇！？』
回应呼唤的那个人，当然，就是深渊卿这个人。全力施展起来的隠形，近到连安诺文都没有注意到，就从正侧面让水平地踢出重力＆火炎的飞踢──重坠焔击脚炸裂开来。（注：重坠焔击脚，小字是「坠落到深处的黑暗就行了」）
再次挨了一记立刻创造出来的技能，就使安诺文很用力地就被打飞出去，粉碎掉大楼的柱子同时消失了。
「抱歉啊，克蕾亚。让你变成一个人了」
「不会，浩介大人。因为我一直相信着。而且，我是最强的驱魔师。这种程度，没办法一个人克服是说不过去的喔」
「哈っ，是吗。话说回来，现在要叫深渊之门──」
「浩介大人！请小心！安诺文的力量要比以前更增强许多了！」
「呜、嗯⋯⋯」
呜、嗯～～～
为何，不叫我深渊之门？这种时候，叫一声深渊也是可以的吧？想是这麽想，但随着越过熔岩耸立在对面的大楼所发出来的轰鸣声一起倒塌下来，随即就因为一座闇色的尖塔往天空直冲而上而语塞了。
感受到被投以剧烈杀意的卿，就将克劳蒂亚横抱起来往天空逃离了。
以疑似飞行跳起来不久，一瞬间之前的所在位置，无数的触手就如雨势一样倾注而下，破壊掉立足点後就没入到岩浆之中了。
不在意而飞行起来的卿，就在最高的摩天大楼上面降落下来了。
在被挂上巨大时钟的最高的高层大楼，虽然是荒废了，但在这个地下都市还健在的时候，就有着会让人联想到它有着都市的象徵的荣耀。停下来的时刻，或许，就是这个都市毁灭的时候吧⋯⋯
卿与克劳蒂亚降落下来的同时，安诺文也同样在有时钟的大楼的屋顶上降落了。
『不管到哪里都要妨碍啊，人类』
「不管到哪我都会阻碍你的，恶魔」
背後庇护着圣女，一袭黑色的英雄往前迈步而出。
圣女，正因信赖着他而跪下来了。圣十字架就伫立在面前，双手紧握起来的同时眼睛就闭起来了。
『你也好、你的同伴也好，都会被我蹂躏』
「好像很没有说笑话的品味」
叽哩地清脆的音色响彻开来，二把小太刀就被拔出来了。
当然，是以JOJO立的姿势将刀架成十字！
「简单来说一下好了。克蕾亚会消灭你。在那之前，能杀掉我就算你赢。办不到的话⋯⋯你很清楚吧？」
『基本上，太容易了』
那是不可能的，就这样地卿嘲笑了。
「我不会手下留情。你到死之前就拼命跳舞吧，恶魔。不然，你可是会被我的深渊给吞没的喔？」
──发动　最终・深度ｖ.４
限界突破！！！漆黑的本流冲向天际！（注：限界突破的中文是「突破极限」，因为语感问题就维持原样）
『就凭你这个人类，有自知之明会比较好！』
安诺文消失了。用会让人这麽认为的速度飞快地迫近而来。有如原木般肥大化的巨大手臂，就往本流的正中心而揍过去。
破裂开来的声音就是超越音速的证明吧。漆黑的本流被弹开来了。
同时，刀刃就朝安诺文翻弄起来了。
朝他的头、手、身体、脚。四名卿，挥舞着裹上火焰的小太刀。
『耍小聪明！！』
安诺文的全身，冒出如剑山一样的影刃。被贯穿的四位卿，只是，一脸贼笑，随即，分裂成八名卿以斩击的风暴招呼过去。
影子的一部分被削掉的安诺文，便大幅度地让身体旋转起来了。满是刀刃的身体，和如鞭子般的尾巴就变成往全方位而去的凶恶攻击。
八名卿眨眼间就被砍成碎片，但是，
「正因为克蕾亚就在附近，我才没办法乱来」
深渊流火遁・风遁混合阵　业火红旋风──是将卿的四方包围起来，火炎旋风的四重发动。（注：业火红旋风，小字是「翻腾起来的深渊之暗焰」）
特大的红色尖塔在烧灼着空气。
然後，排成一纵队的九名卿，就以一直线往火柱突进过去了。
『火焰啊っ』
没有效吧。在安诺文的声音响彻开来的同时，火柱就被弹开来了。
虽然是有预料到，纵列突进──施展出是深渊流喷◯风暴突击！（注：喷◯风暴突击，是钢弹００８３黑色三连星的招牌攻击「喷射风暴突击」）
安诺文的触手贯穿了带头的卿，用只是挥动手臂所产生出来的冲击波将第二名、第三名的卿吹飞出去，突然产生出来超重力将第四、第五名压碎⋯⋯
第六位没有被击坠。安诺文虽然以自己的拳头试图去迎击，但第六位就放出裹上火炎的一踢，朝那颗拳头本身踢去，另外那只手也同样遭第七位给弹开来。
就这样，第八位的踢击，就在落出空门的身体上炸裂开来。
『唔咕っ』
「给我飞吧」
叮嘱下，第八位连同二把要将人凿穿开来的小太刀就放出惊人的突刺。裹着火炎与冷气的二把刀再次放出冲击，安诺文就如话语所说的那样被喷飞了出去。
如乒乒球一样被打飞出去，在隔壁栋大头的屋顶上弹起来，安诺文就再一次往隔壁栋的大楼的上面楼层冲入进去了。
「克蕾亚，你在吗？」
「是的，浩介大人。现在这时候起，我的一切就交给您了」
解开闭眼的克蕾亚，这麽说着就微笑起来。然後，就再一次将眼睛给闭起来。
在刚才的战斗中，进行恢复了。精神上的准备也做好了。
因此咏唱起来。献给神的祈祷。作为最强的原因就使拥有能灭杀恶魔的圣句。一旦使用，就会因用掉所有的力量而无法动弹，可以说是双面刃属於最强的驱魔师的言灵。
──主哟，请听听您的孩子的祈祷。请平息这个内心里的悲叹。
圣十字架裹上了淡淡的光芒，纯白地，眼看就快要消失的虚幻光芒。
『吾不会让你们的意图得逞的，人类！』
超重力袭击了整座钟塔大楼。将二座高层大楼消灭开来，安诺文便冲出来了。
「那是我们的台词，恶魔」
重力魔法『黑涡』──最大展开！
配置在屋顶四方的四名卿，就以各自为起点形成重力场。以重力场结界，抵销掉从钟塔大楼而来的压力。
来自安诺文那边的影子被吹飞开来了。一股就像是涂上了黑色墨水一样灵气就在四周蔓延开来，就连天花板都开始笼罩起乌云。
从黑影的灵气内，如渗透般出现了无数的恶魔。
石像鬼、观察者、地狱犬是必然会有的东西，还有能穿越空间的鲨鱼、带有紫电的一角马、有女人头颅的乌鸦、红黑色的炎团⋯⋯
其数量，轻易地就来到一千这个数字。
敞开双手在迎接将空间给掩没掉的恶魔们，安诺文便说起话来。
『这就是王的力量』
那麽，
「这就是深渊之力了」
回敬的，就是以千名的卿来对抗。
两股大军，就使摩天大楼成了飞砂，或是在空中激烈地冲突起来了。
──神会以正义去制裁人。汝，悔悟吧。神会研磨祂的剑，张起祂的弓，还会准备好致死的武器，使箭矢化成火箭
横眼看着持续在祈祷着的克劳蒂亚，安诺文咬牙切齿起来的同时发出怒吼了。
『你，到底，有着怎样的力量！都超过人类可以被容许的范畴了吧！』
对手在面对己方这群恶魔大军时，居然会有人类敢用数量战来抗衡。
安诺文，为了消去不可能会发生的现实，便亲自加入到阵容之中来。
「你忘了吗？能讨伐像你们那样的存在的人，一直都是人类吧？」
空中出现黑洞。同时，安诺文的身影就消失了。并不是高速移动。是透过黑洞来穿越空间，相对地人就出现在卿的背後。
毫不留情所施展开来的豪腕，可是，卿也同样以消失来进行回避了。
深渊流空遁术　万影之阳炎──分身，以转移用用完就丢的小石头，或是以使苦无来进行空间位置的交换。（注：万影之阳炎，小字「深渊总是不对称」）
出现的地点，当然就是安诺文的背後。小太刀翻飞起来将影子切削下来！
『你这家伙，果然是拥有王家的力量啊』
嘀咕的同时，安诺文的火炎双眼就炙热起来。刹那，一道落雷就往卿落下了。
「唔っ，连天候都能操控啊！」
以闪电的速度倾注而来的雷雨，在随机闪避开来的同时，就以分身为盾来抵挡了。
──主哟，请挺身。我们的神哟，请给予拯救。如此，我便能讨伐您的敌人，挫败恶意的心灵
虽然闪电也有往克劳蒂亚落去，但对此分身就以自身为盾构筑出一道铁壁，不让任何一击通过。
克劳蒂亚也同样，不去在意外界的情况，只是闭着眼睛专一地在献上祈祷。
值得注意的是，圣十字架的光芒以让人无法忽视的程度变强了。灿烂地在闪耀着的样子，彷佛就如同是十字形的太阳。
安诺文让黑洞出现在眼前。眯起来的眼睛，穿过卿在看着在他背後的克劳蒂亚。
『你的对手，就晚点再来当吧』
朝黑洞，就像被吸入进去一样安诺文消失了。转移的地方是决定好的。就在克劳蒂亚的正後方⋯⋯
「别跟我讲那些废话了。我说过会和你跳起死亡之舞吧？」
同样，在克劳蒂亚的正後方──转移到两人之间的卿，就反手将小太刀一握一边朝安诺文的腹部深入过去一边无畏地笑了。然後，再次发动起转移。
朝要一段距离远的位置，以将安诺文给卷入进去的方式转移走了。
『可恶啊っ。全军，以那个女人为目标！不用管那个男的影子！』
安诺文，发出要将不管怎麽打倒都会更加增殖起来分身放着不管要将目标放在克劳蒂亚身上的命令了。
恶魔也同样无止境地在出现，数百只的恶魔便无视分身朝克劳蒂亚冲了过去。
「早就料到你会这麽做了！」
复数的分身就往克劳蒂亚的所在位置集结而去。
然後，彷佛就像是以集团在献上祈祷一样将双手往天空高举之後，这场战斗的准备已经准备好了，拼命处在等命状态的王牌解放开来了。
「『『『『──黑天穷！！！』』』』」
是能将四周一带的所有一切都吞没，无一例外地会遭到消灭的重力魔法的奥义之一。
黑色的漩涡就出现在天花板附近，而且还是一颗会发出漆黑的电光的祸星，就将朝克劳蒂亚那边急速逼近过去的恶魔全数吞没了。
恶魔们在发出惨叫的同时拼命要往空中挣扎，但那种事情遇到疑似黑洞是逃离不了的。
分身们拼命地展开重力场的结界在守护钟塔大楼，不过，四周的高层大楼，都因为影响的强度而使高楼层就被撕碎一样被吞没了。
『怎麽可能⋯⋯』
一瞬间，安诺文被吓到了。刚才，由人类所披露出来的技能，无疑就是王族，也是只有极少数一部分才能使用的东西。自己，还未达到那种程度！
『⋯⋯哪能认同啊。怎麽能认同啊っ』
安诺文显露出激动，就连空间也剧烈地震荡起来了。
「噗哈っ！？」
几百名的分身同时，就连卿也同样都吐出血来血被吹飞出去。
行使黑天穷，是一把双面刃。是王牌中的王牌的缘故，魔力也好气力也罢都会流失掉。面对空间炸碎这种广范围的攻击，是不可能立刻应付的了的。
无视於吐出血来被吹飞出去的卿，安诺文便再次往克劳蒂亚急迫过去。直线上没有分身，以不是转移而是物理方面的突进态势，一口气冲过去。
「我、我有说过，不会让你得逞的吧啊啊啊啊啊啊っ」
以卿不该有的，赤裸裸的感情就这麽呐喊起来。藉由疑似飞行的自由落体的速度，并且还以重力魔法使其加速起来介入到进路上了。
『别来碍事了っ，人类！』
「在碍事的，是你这家伙吧っ、恶魔啊！！」
以小太刀摆出十字防御架式的同时，卿便将安诺文的突进给阻止下来。
虽然被往克劳蒂亚那边推过去，不过，这时候分身的数量已经是恢复了。从四面八方朝安诺文攻击过去，总算是将突进的状态阻止下来。
──纵使邪恶没有止境，斗争永远都会存在，但我那信仰的心也同样，会无止境地到永远。因此，神之敌哟。恶行和嘲笑的存在哟。看呀，我们的光芒也同样，会直到永远。
在黑天穷消失的同时，光就往那个地方汇聚了。从圣十字架上所喷出来的纯白光芒，一点一点地在形成形状出来。没错，是巨大的，在天空发出闪耀光芒的十字架。
近在咫尺的恶魔们，毫无招架能力就雾散了。被光打中的阴影，同样地都静静地消失。
和卿呈现互戟状态的安诺文，在看见天空上的十字架时就睁大起眼睛了。
一瞬间就理解了。那，将会使自己，不，是足以将恶魔都消灭掉的东西。是很可怕的，神蹟。与单纯的奇蹟是一线之隔，便是所谓『可消灭恶魔』这种事理。
安诺文扯开嗓门发出惨叫。
『杀了那个女人啊啊啊っ！！』
「我是不会让你，碰到她一根指头的啊啊啊っ！！」
相对地卿也同样，令所有的分身都发出喊叫。
安诺文，将燃烧着的憎恶双眼往卿看过去。随即，安诺文就发动了最後的能力。
「っ，这家伙是！？」
安诺文改变起身影。有着狮子的头和如竜般的脚和爪，蛇的尾巴和鹫的翅膀──没错，就是过去，使浩介吞下辛酸的那个魔物──奇美拉。
一瞬间的动摇。只是，面对迫近而来的爪子就由分身来承受才勉强地回避开来。
蛇的尾巴袭击而来，就以小太刀砍断。
就这样朝怀里深入进去，要用另一把小太刀进行斩击时──
『你还差得远了，浩介』
「什っ──呜啊っ！？」
反过来，被袈裟斩给砍了。
动摇，剑线乱了套，被弹开後不久就挨了一记反击。
会动摇的原因之一。就是直到刚才为止的奇美拉，就变成了卿的、浩介的，决不会退色很景仰的大哥了。
没错，
「梅尔德，团长⋯⋯」
安诺文的最後的能力，就是可以读去对方最深刻的记忆，将那个人给再现出来。就像让克劳蒂亚，看见已经死去的双亲一样。只不过，这次不是幻影，是自己变成的。
『浩介。不要来妨碍我！』
「办不到っ」
面对被高举成大上段的大剑，即便感到动摇还是用二把小太刀架开来。
旋转起来的同时，虽然打算朝脸部扫去放出一记上段回旋踢，但
『浩介，住手っ。你在做什麽！？』
「──唔」
一瞬间，眼看就快要踢中的脸就变成是艾蜜莉的了。
是显露出动摇的表情来了吧，一瞬间，就使得艾蜜莉的嘴角弯了起来。
「疾っ」
『唔！？』
但是，卿，却是就这麽往艾蜜莉的脸踢了过去。即使动摇了，面对威力丝毫没有减弱的卿，使安诺文吐露出惊讶的声音来。
「怎麽啦？不再来吗。随你高兴没关系」
光是看就能明白。静静地在不爽的卿，指尖正来呀来呀地在弯曲挑衅着。
──到达圣宫，圣别之门被打开来了。来吧，聚集吧
像是在呼应卿的愤怒一样，天上的十字架所放出来的光芒开始刺刺地烧灼起安诺文的肉体了。不论是祈祷的，或是安诺文的末路，都在往尾声接近中。
「没时间了喔？恶魔。被同族舍弃，只会耍小聪明，就算只有一名人类，你也只是一个无法让他受伤穿着国王的新衣的王」
『⋯⋯っ，吾可是王。吾乃是王啊。那些家伙会不回应召集，不过是在确认而已！王的器量，只有吾──』
从那句话来看，果然有名字的恶魔，似乎是安诺文召集不了的。虽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但却无法以「那又如何」去耻笑安诺文的情况，就不认为他一定就称得上是魔王。
卿，忽然地耻笑完後就竖起中指了。
「那麽，你这样一辈子去对着一个人去狂吠吧。败犬」
那股愤怒，已经无法化成言语来表现之下，安诺文便冲过去了。
卿就从正面进行迎击。
面对能变化自如的巨臂、触手、尾巴的攻击，分身像是要和本体重叠起来半展开来之後，在二次三次被击倒的同时将一切击坠下来。
如果超重力倾注下来，就以反重力来做应对。躲不开空间爆炸的徵兆时就会在发动一半的时候自己转移过去去扰乱空间。
恶魔们袭击而来。只是，增殖的速速终於是超越了召唤的速度。几十名分身往一只恶魔聚集过去，就以更多的物量去压垮物量。
对卿来说面对安诺文陆陆续续在变化自己熟悉的人的同时却还是不断地在展开超高速的攻击，当注意到时相抗衡的攻击已经⋯⋯
『你、这家伙っ。比、比我还更快っ』
「那才是我的限界突破。这才是──深渊卿」
会随着时间而成长，可以将规格向上提升起来的特殊限界突破──就是深渊卿。藉由最终・深度，来一口气到达最深的深度，从那里开始面对一瞬间所会产生出来的破绽会持续去喝着魔力回复药。
这样一来，即便是肉体来到极限，限界突破状态都不会中断开来，便能从最深的深度更进一步去使规格提升上来。换句话说，就可以来到限界突破的最终派生『霸溃』的境界。（注：霸溃，就是光辉篇抵御黑暗者时光辉施展出来的技能）
会完全超过之前的规格。和安诺文已经是不同的层次，变成一道影子在与卿狂舞着，就使得安诺文感到退缩了吧，就无法无视而去盯上克劳蒂亚。
──神圣的十字架就在此地。是神的愿望的具现化。在天上所具有的极限意志就是絶对的真理。
然後，在天空闪耀着的十字架──就完全，将形态固定下来了。那正是，克劳蒂亚的圣十字架。
地下都市，乃至於地平线的另一端都被光芒所填满！
『住手っ，克劳蒂亚啊啊啊！你，是吾的──』
「死棋了。比起给魔王添上一道伤痕，还要简单多了喔」
已经没有任何威严了。安诺文发狂似的，拼命地要阻止克劳蒂亚。
只是，那样的安诺文还想要重施故技，却是轻易地就被卿给打飞出去。
「来吧，拉下帷幕了。让超过了十二年的恶梦，结束吧！克劳蒂亚・巴伦伯格！」
好的，浩介大人。
虽然无声，但确实地，就以充满温柔、决意的言语，传达给卿了。
然後，
「我以圣女，克劳蒂亚・巴伦伯格之名下令」
克劳蒂亚的眼睛忽然间就睁开来。翡翠色的瞳孔闪耀着白银，和圣十字架一同就连她自己也都背负起白银的光轮。
「地狱的住民哟，被斗争和支配之慾所侵蚀的人们哟────消失吧」
很庄严，自不用说，还包含了许多想法，圣女的话语被说出来了。
进出惨叫了。是临终前的惨叫。
在这地下空间内的所有恶魔，在被天上闪耀着的圣十字架的照耀下消失了。
『⋯⋯还，实现不了啊』
已经，没有光照耀不了的地方。
不仅如此，全身喷出白烟来的安诺文注意到自己的权能发动不了，便静静地在眺望着自己的破破烂烂在崩落了。
安诺文的视线，往笔直地在看着自己的克劳蒂亚看过去。是什麽时候呢，就有个成为自己最大的阻碍的男人就在身旁了。
面对二人坚定的眼神，面对即便是在地狱里还有着寄宿着光辉意志的眼神，使安诺文一瞬间，就回以很羡慕的目光。
然而，就在克劳蒂亚她们注意到之前，眼睛就马上点燃起憎恶的火炎，
『地狱是由九层所组成的。越往下层，越是存在你们所无法想像到的存在』
在半身崩落掉的同时，还在说话。
『面对他们不知道你们能如何，但至少，可以对在下面那层亡者们下令。就算消灭掉吾，直到最後一兵一卒都会去蹂躏现世吧。因为下层，通往现世的门已经被打开了』
克劳蒂亚和卿的表情都紧绷起来。二人，都为了这一战而发挥出最大的力量，陷入到几乎处於没有留後路的状态下了。加上，如果道路被打开来的话，现在的这个瞬间，梵蒂冈内将会满溢出恶魔。
对那样的二人浮现出嘲笑，然後，像是憎恨一样，感到後悔一样，显露出那种复杂表情来的安诺文，最後，就用像是放肩上的重担放下来似的以平静声音，
『该死的人类』
这麽说完，就消失了。
那就是，从很遥远的过去，就企图要去侵越现世并支配世界真实身分不明的大恶魔的，真正的末路。
「呜っ」
克劳蒂亚的呻吟声。天空上的圣十字架如溶入虚空中一样消失了。
「っ，克蕾亚⋯⋯你没事吧？」
硬撑着在吐血的同时，以及穿着厨二Ｔ在心中的迷你自我眼看快要消失而拼命地在维持理智，现在浩介就管不了那麽多便去搀扶住克劳蒂亚。好痛啊，心好痛啊。但是，再稍微努力一下吧，我！
不知道那样的浩介的内心的克劳蒂亚，就静静地流下眼泪了。
「浩介大人⋯⋯我、克蕾亚⋯⋯⋯⋯有替爸爸和妈妈报仇了吗？」
圣十字架，发出匡啷的声音倒下来了。力气或是想法都已经完成的克劳蒂亚，面对到底就以言语无法表情出来的心情，就只能蹲下来呜咽着。
神圣的光芒完全消失，在只有岩浆的红在照耀着地下都市中、浩介就将克劳蒂亚的头抱过来紧紧地拥抱住了。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克蕾亚的妈妈和爸爸，就不想要克蕾亚为他们报仇了。应该只想着，希望你能幸福地活下去」
克劳蒂亚，即便经过了十二年都还是很想念家人。会这样给予女儿关爱的双亲，是不可能不希望女儿可以幸福的。
「但是，即便如此，克蕾亚拼命地走在自己所决定的道路上，而实现愿望了。即使是与双亲所要的是不同的道路，如果他们在这里，絶对会向克蕾亚说说，不要为了他们，而是要克蕾亚为自己着想的哦」
──很好，很努力呢。
十二年，呕心沥血努力过了。面对那样的女儿，不可能不觉得骄傲。
克劳蒂亚，在听见浩介的话之後，就把自己的脸埋进他胸膛里，再次静静地吐露出呜咽了。
一小段时间里，二人就在这样的地狱的中心依偎在一起了。
「我们回去吧，克蕾亚。现在，还有，该为此奔走的时候」
「好、好的っ、浩介大人！」
即使力量用尽而脸色发青，但了解浩介的意思的克劳蒂亚的微笑是到目前为止所见过之中最惹人怜爱的，是与圣女之名相呼应的美丽。
而，就在这时候，惊人的冲击袭击了整个地下都市。如同特大号的地震般的冲击。光是如此，就使得毁壊掉的好几栋高层大楼就倒塌下来，岩浆之海也消失了。
「啧。是下层的亡者吧。安诺文那家伙，在最後的最後还来的这一手」
随着限界突破所带来的後遗症疲倦感不是闹着玩的。这次，是来到限界突破状态的深度Ｖ，更还强行使持续时间往後延由於进入到霸溃状态而提升规格的缘故，就使得副作用变得更加严重了。
那，都是靠最高阶的恢复药才总算得以动起来，浩介就将克劳蒂亚背起来了。
「克蕾亚，你还能战斗多久？」
「托得到的秘药的福⋯⋯如果，再过去五分钟，就能想办法展开最低限的结界和攻击了」
五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浩介自己也同样，暂时就只能使用初级魔法，并且，在体术上就只能施展全开时的四成左右的动作而已吧。
但是，就算如此，
「我们回去吧」
「是的，浩介大人！」
克劳蒂亚，整张脸就埋在浩介的脖子上，更还紧紧地抱住了。
由下层往上顶的冲击，不断在增强。第三层的恶魔们，除了会溢出到现世外就连位在上一层的这座地下都市，或是就连地表上也会都出现吧。或者说，或许目的就在於在要追击浩介他们。
已经，刻不容缓了。
应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吧，从天花板进来时的洞穴还健在。不知为何，不是黑色的而是光的洞穴，不过，是温他们在维持洞穴这点是确实的。
浩介，挤出恢复所追赶不上仅剩的魔力，一口气就往天花板飞过去了。
通过闪闪发光的洞穴，冲向可以看见光线的出口。
「回来了吗！」
「克劳蒂亚大人！浩介先生！」
「太好了⋯⋯」
像是摔倒般着地。浩介和克劳蒂亚抬起脸来後，就发现身上满是创痍而且一个人都不少的温他们的身影了。
「大家，都平安太好了⋯⋯」
克劳蒂亚虽然再次落泪了，但却又马上收起表情了。
「安诺文讨伐了，但是在最後还让位在第三层的恶魔暴走了。已经出现在现世了吧。不尽早离开的话，就会被大群的上级位阶的恶魔吞没的！」
温他们都屏息了。但是，动摇就只有一瞬间。马上就重新组好队伍。就将浩介，和浩介背着克劳蒂亚围起来的形态。
「还多久才会恢复？」
「要派出分身，还需要再二分钟」
即使能平安离开，乱来的代价就是会造成一个礼拜的无法动弹，这麽在想着的同时，浩介就回答了起来。当然，如果能施以再生魔法，就能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吧。
「我明白了。这二分钟就交给我们吧」
由温带头，一群破破烂烂的驱魔师们，就以浩介和克劳蒂亚为中心跑起来了。
拼命地，开出一条路来。
然後，总算是成功来到可以看见废弃都市的外缘处的地方。然而，絶望却是出现在那里。就从浩介他们从废弃都市跑出来的街道的另一端，在废弃都市外面的荒野上，下级恶魔们就集结成扇形等在那里了。
下级恶魔的数量可以以能将地面填满来表现。往上一看，就连天空也都充斥着有翅膀的下级恶魔。
看来是埋伏等在这里的样子。
这时候，更进一步的絶望被追加进来了。
咚地冲击再次而来。震度来到七到八级的冲击朝浩介他们袭击而来了。因为极度的疲劳状态使浩介他们都倒了下来，却是无法停下他们的脚步。
「这次是！？难道，已经从第三层来到地下都市吗！？」
「っ，等等，这股压力是怎麽回事！？　比安诺文还要更强不是吗！？」
虽说浩介他们暴露出致命性的空窗，但不知为何下级恶麽们却没有袭击过来。
不仅如此，到处都还像是在害怕什麽一样在环顾起四周来，看的出来处於混乱之中了。
咚
咚
咚
断断续续的冲击，彷佛，就像是强大的存在的脉动一样。同时，还带有膨胀起来的气息，以及甚至会使浩介感到畏缩的压力。
叹息之风，和由限界突破所带来肉体上的，以极拼命要去忽视而一直在忍受着的精神疲劳，都在让浩介的感觉迟钝下来而掌握不了由地下迫近而来的敌人的详细身分。
只是，如果，现在那家伙出现的话，确实是赢不了⋯⋯⋯
在做好肉体会损害的觉悟下，要去争取可以再次，使用限界突破・深度Ｖ模式的吗⋯⋯
但是，这样一来，浩介自己要回去就会是絶望的。
脑海里围绕着拉娜和艾蜜莉、亲近的人们、同伴，以及家人⋯⋯
（可恶，别迷惘啊，我！不管怎样，不去战斗任谁都会回不去的！要有认定这里会成为死地的觉悟去战斗！）
克劳蒂亚静静地下来了。
面对浩介那毅然决然的表情，使克劳蒂亚不禁就去抓住浩介的袖子。是查觉到，什麽事情的感觉吧。
那点，就连温他们也同样。
所以，就在浩介要「这里就交给我，你们先走。反正，我马上就会追上去的」说出这句话之前，
「即便如此，也不能让浩介殿一人再耍帅下去」
「请不要小看驱魔师了」
「这次，就由我来守护浩介先生」
温、安娜，接着就连阿齐兹，以及其他的成员们都露出无畏的笑容架起神器来。克劳蒂亚，就在温柔的微笑下抱住浩介的手了。
「直到最後，我们都要在一起」
浩介，虽然微微地看了看，但⋯⋯一拍。就真是拿你们没办法地耸了耸肩膀，以下定好决心的表情点头了。
然後，
「直到最後都不要放弃！絶对要活着回去！──来罗っ」
那一瞬间，大地就被粉碎开来──
「欧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的说！！」
一只兔子冲出来了。和被痛揍一顿类似米诺陶勒斯的巨人一起。
「『『『『诶？』』』』」
浩介他们的眼睛，不用说无一例外都变成了小黑点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尾声　上
「欧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的说！！」
随着「的说！！」这道声音响彻开来，兔耳便啪答啪答地在舞动着。被挥出去的战槌剧烈地将『叹息之风』搅动起来，然後
──哞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连同发出了一点都感觉不出来的是哭声的悲鸣，长的很类似米诺陶诺斯的巨人也跟着一起描绘出一条抛物线在空中飞舞了。
顺便一提，米诺先生的头部有一部分凹陷了。
明明都有了要赴蹈死地的觉悟了，但在确认到总有一股感觉很好的羁绊下，就使得严肃的气氛一下子就从地面上被吹散掉了。就连下级的恶魔们，都发愣地在仰望天空。
「啊～，怎麽搞的？气氛都变了啊⋯⋯」
意外地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既不是浩介，也不是来自温他们。声音来自的地方，恐怕是来自於将下一层物理性贯通开来的地洞里面所传来的。
正当浩介他们如忘记上油的机械一样叽叽叽地将视线往那个洞穴看过去时，就发现有个很眼熟的男人忽然探出头来在窥伺着。
是魔王大人。
「南云！？为什麽！？　为什麽会是南云！？」（注：这里是忍者杀手的梗『「アイエエエ！？」「ニンジャ！ニンジャナンデ！」』，由tomoya_读者提供）
浩介现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地大叫起来。一下子就从洞里跳上来在边缘处着地的阿一，便喔呀？地感到很纳闷而说起话来了。
「在这种很像地狱一样的地方真是奇遇啊，远藤。你剪头发了吗？」（注：上一个这麽问的人是月）
「我才没有剪！那是什麽，是你们夫妻之间的流行吗！？　啊，才不是这件事啊！」
浩介就开始捶胸顿足起来。是太过超乎怒涛般的意料之外的展开而陷入剧烈惊慌之中。
而，就连在这麽交谈的时候也一样，
「就给我飞到山的对面去吧！的说！！」
──哞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身长五米的米诺先生，在希雅的全力挥杆下，便贯穿了好几十栋荒废都市的大楼群往山的对面飞过去了。
淡青白色的波纹在空中扩散开来的同时，希雅就以轻盈地步伐从空中降落下来。嘶答一声在阿一的身旁落地之後，就用「喔呀呀？」这种表情，（注：喔呀呀，是类似於看到什麽有趣的事情的语气词）
「浩介先生，二天不见了呢。你剪头发了吗？」
「ＯＫ。这是南云家的流行对吧？我懂了。所以，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就Please说明一下吧！你们为什麽会在这里！？　为什麽会弄壊地盘登场！？拜托简单明了说明一下！」（注：Please，在原文中是以片假名存在内文内，属於强调语气）
哎呀干嘛啦，突然间就情绪就这麽ＭＡＸ，让人有点跟不上耶。
用类似这种表情，阿一先生和希雅小姐便叽叽喳喳地交谈起来。浩介的额头上浮现出青筋。而克劳蒂亚她们则还在恍惚中。顺便，就连下级恶魔们都在面面相觑中。
总而言之，显示出这种感觉在回答的阿一，
「当我和希雅在森林约会时～，就和魔女相遇了～。
就在遭到袭击把森林给烧了的时候，就被往奇怪的地方传送过去了。
然後，就在很难得的地方，遇到远藤了。
以上」
「还真是异常啊！」
完全搞不懂！感觉脑子有点奇怪！地浩介君便抱起头来。（注：这里的抱头，同时对应字面解释「无法接受」）
而，就在这时候，将四周都包围起来可以说成千上万的下级恶魔们展开行动了。浩介立刻睁大眼睛摆出战斗态势来。连克劳蒂亚她们也都同样，在感到混乱的同时都摆出了临战架式。
然而，就在战端要再次展开之前，
「喔，发现到，一群异世界人了啊。总觉得数量很惊人，不过，嘛，不。──咳哼っ。大家好，请称呼我为南云就好。我们，虽然是在旅行中，不过，哎呀，我可是辛苦一番了喔。在地下被怪物袭击，最後才终於上来到地面上。可以稍微聊聊吗？」
阿一先生用满脸笑意的笑容，向下级恶魔们攀谈起来。
就外观而言，不管怎麽想都不是生物，更还是为数惊人的威胁。而且，对方还是毫不将恶意和杀意给隐藏起来的下级恶魔们，但⋯⋯
阿一先生，似乎不知道对方是恶魔的样子。就以平时就会去主张，自称自己是很善良的模范日本人，而很努力地在寻求着和平的对话。
也有远藤他们和当地人有了争执，真受不了你们耶，就来看看我的沟通能力吧，这种想法。
希雅则是「哎呀，阿一先生，他们不管怎麽看都和下层的怪物是一夥的吧」地在吐槽，而变圆滑的（？）阿一似乎没有要退让的样子。
不论怎样的对象、状况，都不能舍弃可以对话的可能性！就日本人来说！
「等等っ，笨蛋！那些家伙是──」
浩介虽然试图出声去制止，但在那之前，下级恶魔就将阿一手伸出去要握手的左手给吃了。
克劳蒂亚她们发出「啊っ」的声音来，希雅则投以「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这种被吓到的眼神，而浩介的表情则是在抽搐中。
另一方面，就连吃下去的下级恶魔，与其说在是得到了咬下去会发出咔哩咔哩咬到人体所不可能会有的口感的左手，倒不如说头上都浮现出『？』来了。
然後，嗯～地将抬起脸来以类似「这只手，好奇怪耶？」的感觉在纳闷着。
笑嘻嘻地在微笑着的阿一先生，在看见人工皮肤的涂料整个都剥落下来时，眼睛抽动起来的同时，努力地将笑容加深了。
「你、你们的问候，会不会太过激烈了呢？一般来说就是那个，手会被弄脏了而已对吧？对各位来说应该要用轻咬的吧？如果是那样的话──」
──叽叽叽叽叽！！杀！杀你了！人类！要把你啃食殆尽！
阿一先生的妥协被践踏了。
大喊起来的同时，下级恶魔虽然打算要再次吃起来，但下个瞬间，整个头就被抓住强行被往下按了下去。
然後，在被抬到阿一的眼前後，面对在极近的距离莞尔地在笑着的阿一，
「这，可是正当防卫」
噗哧！头就部握碎了。因为了解他们的特性，所以就用慎重地裹上魔力的义肢，彷佛就像在握烂苹果一样。一般来说，这已经是防卫过度了。
似乎，就成了开战的信号。以扇形将整个废弃都市的外围都填满的下级们，和在空中飘荡着的下级们便一齐将包围缩小起来。
因此。
就将电磁加速式格林炮──杀戮・灾厄握在右手。
飞弹＆火箭发射器───火神・风暴握在左手。
Les's，蹂躙♪
浩介大喊起「快趴下啊啊啊っ」的同时就将克劳蒂亚给推倒，温他们也因为感受到恶寒而将身体趴下来。希雅也同样，将兔耳平伏地摺好後就蹲下来了。
随即，就进出无数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种独特的声音，和咻～这种无力的声音。
真红的闪光扫荡开来。就连位在遥远後方的下级们都同时被炸飞开来。
数百枚飞弹翱翔在天空。在追踪到目标後便在空中绽放出真红的花火。
就连潜藏在大楼背後那里的下级们也同样，和大楼一起被炸碎、粉碎、大破壊开来！
时间过了大约三十秒左右。
大楼的瓦砾就在背後延伸开来的街道上形成一座山，而前方则成了一片什麽都没有的空地。
见状，就使得克劳蒂亚她们，
「浩介大人。拜托您，请您揍我！因为现在不是失去理智的时候！」
「诶，不，等等，克蕾亚？」
「唔っ、Ｔ・Ｊ！解咒的音色就拜托你了！我或许是看见幻觉了！」
「了解～」
在温的严肃的声音下，Ｔ・Ｊ先生，就以大姊姊的语气立刻答应了。使净化的音乐就在战场上流传开来。
「诶，什麽，有乐团的人？远藤，你，有了很少见的朋友了啊」
「但是阿一先生，总觉得，大家都破破烂烂的吧？那种是时尚呢？还是特殊化妆呢？难道是存在於未来系的人吗？」
阿一和希雅以感到很不可思议的眼神在看着克劳蒂亚她们。
「不，才不是那样！这些人是驱魔师！她，是圣女！直到刚才为止，可是展开了赌上世界的命运，或者说克劳蒂亚会被当成是母体的死斗了！面对杂鱼还陷入苦战真是对不起啊！话又说回来，是你拜托我去调查梵蒂冈的吧！你瞧，在那边的少年！他叫阿齐兹君！就是你曾说过目击过的那名梵蒂冈的驱魔师！」
「你是说驱魔、师⋯⋯吗？真的存在啊！？」
阿一先生，凝视着阿齐兹。阿齐兹君，知道在自己在被魔王大人盯着看，而且，还是被现在进行式在凝视而发出了「咿っ」地悲鸣。
「还以为，不会吧⋯⋯喂，远藤。难道说，这里就是地狱，刚才的东西就是恶魔吗！？」
「是啊！这里就是地狱，刚才被消灭掉的就是恶魔啦！虽然是下级的就是了！」
「是真货啊！？」
「是真货喔！」
阿一，便怎麽会这样地用单手将眼睛摀起来并且望向天空了。
所谓恶魔，可是相当触动厨二的字眼啊。在知道之後，明明都有很多的疑问想去问，或是强制性地想要对方让出纪念品，但连在下层会说人话的恶魔们，都消灭掉相当多的数量了！（注：强制让出纪念品，请参考缇奥──天空世界篇）
总觉得做得太过火了啊。天啊，刚才是用了神代魔法了吧？糟糕，一不小心就会弄死！就连空气也有害，根本就是地狱了啊！好有趣！和希雅的，冒険约会！还以为会是这样，但⋯⋯
没想到，这根本就是真的！
遭受到无情的打击的阿一，很小声地「都听到过很多次了还以为⋯⋯要更细心一点啊，我」在嘀咕的同时，接着就「应该是那样才对吧。恶魔，不都是不灭的存在吗？一定会复活的对吧？」地嘀咕起来。
向克劳蒂亚她们，投以求助的眼神。
克劳蒂亚她们，立刻就将视线移开来了。
但是，一瞬间，阿一就收起了嬉闹的氛围将眼睛眯起来了。希雅也同样，眯着眼睛在看着大地上的洞穴。浩介他们也注意到了。有什麽，很强大气息在迫近而来。来自下层。
「果然没有要放走我们的意思啊」
「虽然度过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约会，但那些家伙──呃，因为恶魔先生们⋯⋯都是他们的错害我们都没办法好好地观光呢～」
似乎有线索了。
仔细看，不论是阿一还是希雅，都没有受什麽严重的伤，不过，却都非常地褴褛。可见是展开过相当激烈的战斗。同时，面对能将二人弄成那样的『那些家伙』，就不由得使浩介感到战栗了。
所谓的『那些家伙』，就不必说了吧。指的就是下层的大恶魔们吧。
虽然阿一和希雅的举止显得一派轻松，但二个人的眼神都很锐利，很明显是完全大意不得的。
「南云，这是怎麽一回事？为什麽会被追──」
「等一下再说」
阿一伸出一只手来，将浩介的话打断。明明表情很严肃，但看得出一股微妙在嬉戏的感觉是心理作用吧。
一步一步往大洞穴的附近接近过去。然後，就让宝物库发光，「嘿咻っ」地某种很巨大的球给取出来了。是金属球，而大小就是运动会中会用到的那种球的尺寸。
直接就将它丢进大洞穴。
阿一先生便一步一步地走回来。
随即，就产生出惊人的冲击和激烈震动。然後，一道会将人的眼睛给灼伤一样的光柱就从大洞穴的里面直冲上天际了。
「南云君，南云君。你，刚才做了什麽？」
「只是把太阳光炸弹丢下去而已。追过来的家伙们，看起来连魔力以外的太阳光也很不擅於应付啊」
「太阳光炸弹，你っ」
是过去，曾经将神之使徒消灭掉过，利用了宝物库的太阳光炸弹『罗瑟・贝利欧斯』的进化版。
看见浩介动摇起来，就觉得他是误会了什麽了吧，阿一便迅速地竖起大拇指像是要让他放心一样拍胸脯地说了。
「别担心。会将地下那边看的到的范围全部，都消灭光的♪」
「我才不是在担心威力！不对，是在担心某种意义上的威力！」
那个，就是很有历史的地下都市，似乎已经见不到了。
因为追兵的先锋都消灭掉了，确认到逼近过来的气息稍微少了一点的阿一，就像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往下说了。浩介，已经不去吐槽了。
「然後，关於刚才的问题⋯⋯被干掉的地方的怪物──嘛，还有恶魔就是了。而且，我们只是想要观光而已，还很诚恳地做了说明却是被二话不说给袭击了啊？」
阿一和希雅是在英国的森林，进行探索神秘的约会。在必然的感觉下，就和真正在森林里的魔女相遇了。而，森林的魔女，意外地很邪恶。因此，阿一先生才会烧了森林和森林魔女。
只是，森林的深处却能很轻易地就能够来到地狱这个的地方来，在最後的最後就被魔女的力量给打落到地狱来了。而那个地方，就是地狱的下层。二人一直都「这是个经历过惊心动魄又很壮阔地杀伐过的异世界啊！」地认为的，但⋯⋯
总之，就在那里被下层的恶魔给袭击了。
自称是模范日本人的阿一，姑且，就和当地住民的大恶魔们避开了战斗，而逃到附近通往下层的阶梯那边去的样子。然後，就出现更强大的恶魔，还是被二话不说给袭击了。
是地盘的关系，还是人类的关系呢，因为是入侵者就会发生许多的事情，不过，因为希雅被盯上，所以无奈地就有了烦恼。
就在有着魔力层次不同，不仅身体很健康又很结实的她这点来看，可想而知就能推测出是恶魔了。
就这样，以为这里，很可能就类似於异世界的奥尔库司大迷宫那种地方的阿一和希雅，就很文明地向当地人寻求和平，接着就很意外地和袭击过来的恶魔一边展开真正的死斗一边破壊掉岩盘要上到地面上来。
「来是来到地面上了，但居然会再次相遇⋯⋯虽说只有九层却是非常地辛苦，更别说收获还是零。当地人先生，大家都是恶魔。全部都被阿一先生，消灭掉了」
面对希雅的『九层』这句话，使克劳蒂亚她们「噗哇っ！？」地喷出来了。
那里，可是地狱的最下层。是书籍中会出现具有名字的大恶魔实实在在的地狱。在那里，做出了一边破壊岩盘一边在移动的事情。
对驱魔师来说，免不了会翻白眼。（注：这里的翻白眼有快要晕倒的意思）
而且，
「第一类接触失败了。要是我知道那就是恶魔的话，说不定在开打之前会更放水一点⋯⋯」
「是吗？　恶魔，而且就站在阿一先生的面前这个时间点上，我认为结果是可以预期到就是了」
「不是吧，你在说什麽啊，希雅。都是你的关系吧。都是你用一百吨的槌子，把那座城堡都轰散了的错。才会让对方超火大的不是吗。那家伙是什麽名字来着？好像，有听到他有讲出名字来吧。虽然都因为拼命在闪躲而没有听清楚就是了」
「等一下，阿一先生。那可是正当防卫中，很令人感伤的事故喔。不如说，都因为是什麽人的错造成的吧。阿一先生也一样，在知道我被盯上的时候，就很火大地拿出琉贝里翁进行水平射击了不是吗。那边是类似神殿的地方，四周一带都成了一片空地了吧？恶魔先生们会拉不下脸来的原因，絶对就是那件事情吧。总觉得他是很了不起又很厉害的家伙却令他非常火大了不是吗」
拥有城堡、神殿还是个有名字恶魔⋯⋯⋯恐怕是将地盘内的大本营那里给破壊掉了⋯⋯⋯
所以才会被来自最下层，大恶魔的集团，以超不爽的状态给一直追个不停⋯⋯
「啊哈哈⋯⋯呼～～～」
「啊！？克劳蒂亚大人！振作一点！」
克劳蒂亚忽然就放开了意识。安娜虽然急忙去撑住她，但她也同样显露出一双死鱼眼。
「啊够了你っ。南云，快拿出水晶钥匙！早点回到现世吧！」
「嗯？还是要对大恶魔的集团，做点什麽会比较好吧？」
浩介，有点焦急起来的同时进行重点说明了。
也就是说，地狱的住民，基本上是无法以自己的力量出现在现世。
随着信仰心而使力量大增下，之後就将拥有不需要这种方式的权能名为安诺文的大恶魔给讨伐了。
现状，自地狱前往现世的道路，全部都会被集中到梵蒂冈去。月也在那边，使用水晶钥匙，只要将那里完全封闭起来就能完全断开与地狱的连接。
「原来如此。总觉得，当我们在地狱里进行冒険约会的期间，好像发生了许多事情了啊⋯⋯那部分的时间经过虽然感觉很奇怪，但⋯⋯嘛，不重要。详细的过程，之後再告诉我可以吧？要转移的地点，是圣・伯多禄广场可以吧？」
「噢。拜托你了」
在阿一取出罗针盘确认转移地点的时候，浩介就将视线看向愣住了的克劳蒂亚她们。
「哈哈っ，一时之间还以为会怎麽了，不过，已经没事了」
「那个，浩介大人⋯⋯那一位，果然就是⋯⋯」
克劳蒂亚她们的视线，就往抱着希雅的同时进行座标位置指定的阿一那边在注视着。
浩介，擦了擦鼻子，有点害羞似的，亦或是很自豪地回答了。
「啊啊，那家伙就是南云一。是我们，归还者的──魔王大人」
同时，巨大又庄严的门扉，就突然出现在什麽都没有空间了。不用说，是由水晶钥匙所带来的过度演出。
「──『解锁』」
叩叩叩地开门声显现出无意义的魄力来的同时，门就以溢出光芒来的感觉打开来。虽然只是投影，但对克劳蒂亚她们来说，却有如神的奇蹟。
「能、能以个人的力量，自由地打开世界之隔⋯⋯」
「啊哈哈⋯⋯以常理来看，都要进行世界规模的情报管制了呢」
「真是强大的力量⋯⋯」
在已经只能发出乾笑声情况下，驱魔师们的眼睛都死去了。
「好了，从状况来看，似乎是受我们家的先锋的照顾了。道谢就不必了，就先让我来送给你们一张前往现世的门票吧」
这麽说着，阿一就背向着从传送门溢出来一点意义都没有光芒下。面对宛如光晕一样的景象，便不由得使信心加深起来的克劳蒂亚她们倒吸了一口气。
虽然只不过是投影。
浩介，就站在没办法马上就动起来的克劳蒂亚她们的面前。然後，就裂开嘴角如少年一样笑起来伸出手了。
「我们做到了。接下来就是收尾。抬头，挺胸──我们回去吧？」
对那句话、身影，使克劳蒂亚的视野有了渗透进去的感觉。明明是在乾燥的世界里，眼睛却感到温热，就快要溢出水滴了。
轻轻地握住，那只被过来的手。手用力地，回握回去。很自然地，就浮现出非常棒的笑容。
克劳蒂亚，仅说了一句。
「好的っ」
很有精神地，这麽回答了。
温他们也同样，相互都很自然地浮现出如释重负般的笑容，跟在克劳蒂亚的後面。
「哇，都陷落那麽深了呢。艾蜜莉酱，没问题吧～」
「拉娜会想办法解决的吧。毕竟是正妻」
虽然有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但浩介却是做了这个举动。
装作什麽都没有听到的样子了。


◎深渊卿编第二章　尾声　下
穿过很庄严的（演出）传送门，浩介他们回到现世了。
然後，飞入他们的视野内的是⋯⋯
──王哟っ，请您回答っ。为什麽，要将那名矮小的人类小女孩当成公主っ
「你们这些家伙っ，果然是恶魔的马前卒吧っ」
「才、才不是喏～！恶魔，缪才不认识！是真的呐喏！没有说谎喏！如果能让缪说谎就很不得了呐喏！」
强大的大恶魔，显界出来，还具有明确的样貌。而且，在大恶魔的背後和空中还有数量惊人的恶魔蔓延开来。
就连虽然头上流出血来了，但戴姆长官的相貌却要比恶魔都更像恶魔。还有，正在他背後待命的欧姆尼布斯的全部战力。
慌张地挥着手的同时，缪正拼命地在解释什麽。而且，就连在她的背後待着的人也同样就以「哎呀呀～」这种感觉，单手盖着脸在仰望天空的就是大罪战队恶魔护卫！
还有，就在以类似「哎～，这是什麽情况⋯⋯」这种表情，呈现死屍累累倒下来的崇拜者们背後，月她们和同学们就净是呆然而立着。加上，虽然整个人都破破烂烂，但所有人都平安的巴纳德他们。
产生出莫名其妙的三足鼎立（？）了。
「哎～，这是什麽情况⋯⋯」
面对不由得嘀咕起来的阿一，一触即发的三个阵营的视线就一下子往阿一他们那边看过去了。
「克蕾亚！还有温你们！都平安回来啦！」
──是跨越境界了吗？是何许人也っ
「啊────！！爸爸啊啊啊啊啊啊っ」
缪，姑且就丢下恶魔护卫啪答答答答地跑了过去。就这麽全力地往阿一的胸口扑过去。小心翼翼地将她抱住的同时，阿一就抚摸着在胸口磨蹭起来的爱女了。
「长、长官！这，这到底是什麽情况呢！？」
原以为得拼上性命才能回来，面对应该是合作关系的归还者阵营，还对那名幼小的孩子摆开临战态势来的同伴，而且，就在预料之中恶魔们都跑出来的情况下，却不知道为什麽完全没有打成一团的样子。
老实说，一点都搞不清楚。根据情况不同，明明做好了直到和地狱的通道整个都关上为止都要立刻战斗起来的觉悟了⋯⋯
戴姆长官，就用「你们，都活着活来了啊！」如鬼一般的容貌，一边在瞪着恶魔护卫一边回答。
「归还者，代号『魔王』的女儿，和恶魔有勾结！恐怕，连归还者的能力之源也同样，肯定都和恶魔有什麽关联！」
於是，阿一先生就忽然想起来了。
不记得有给格雷姆沟通的能力──恶魔护卫。（注：デモンレンジャー。レンジャー，是护卫、守护者的意思。因为大罪系列在本作品已经注明是「战队」，为了不与大罪战队冲突就使用レンジャー该有的解释）
的确，缪有说过。没有替他们取过名字。也就是说，是恶魔护卫是他们自报上来的。
──『贝尔酱』，指就是贝尔芬～格
──『撒酱』，指就是撒旦
──『阿酱』，指的就是阿斯莫德
──『路酱』，指的就是路西法～
──『玛酱』，指的就是玛蒙
──『雷比酱』，指的就是利维坦
──『哈鲁酱』，指的就是别西卜
「根本就是恶魔啊」
阿一先生的嘀咕。恶魔是真实存在的，况且，也没料到在异世界托达斯所创造出来的生物格雷姆上会附身了来自於地球的传说故事中的存在。
话虽如此，对阿一来说，还是有太过於松懈了的地方。很不自然的地方。
可以想到的就一件事。
「⋯⋯你们，干涉了对吧？」
忽然，恶魔护卫们就全力将视线给移开来了。
恐怕，是和知名的恶魔名字一样，但没有危害就没关系吧⋯⋯，没有多加怀疑就放着不管了吧。
假设，如果恶魔护卫带有一丝丝的恶意或敌意的话，到底就不能无视而且干涉对阿一也没有用吧，但当时也有当时的情况。各种偶然重叠起来，时至今日都才会看漏了。
尽管如此，在知道恶魔实际是存在的现在，已经不能无视了！
阿一的目光，不快地就往恶魔护卫倾注过去。恶魔护卫们，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觉都微微地在颤抖着。
（月，拜托你简单将情况说明一下）
（⋯⋯嗯。交给我吧）
提到，看样子，缪是在和崇拜者的战斗中将恶魔护卫派出来的参战的样子。
而且，显界出来的恶魔们，就注意到恶魔护卫之中有人是在不久前失踪而且更还是自己的『王』，才会吓一跳而望天长叹吧！？陷入这种情况。
然後，在与那名恶魔互动过程中，同样就注意到那是怎样的存在的戴姆长官，就下定要拚上一命的觉悟了。
总之，就是掌管知名大罪的七柱魔王。虽说无法显界，但却在无法理解的技术下完全武装起来了。根据情况不同，可能会就会率领起恶魔们，就这麽蹂躏起现世⋯⋯
会这麽认为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因为他可是絶对必杀恶魔者。
「真、真的假的⋯⋯缪酱，什麽都不管就抱上去了啊⋯⋯」
面对浩介那感到傻眼的声音，使缪就用很明确的表情说了。
「因为我是魔王的女儿」
能使大罪的七柱服从的幼女──确实，与魔王的女儿很相衬。
显界出来的恶魔们，有如等到不耐烦一样，姑且就行动起来要将在场的人类都杀光了。月她们的眼睛都眯细起来，敢做的话就灭了你们地在提高魔力。戴姆长官他们也让神器发动起来。
然後，就在浩介横眼以「该怎麽办啊」往阿一看过去，而克劳蒂亚她们则不知所措的时候，
「喂，恶魔护卫们」
低沉到令人害怕，如同来自地狱一样的声音传播开来了。
明明只是如嘀咕般的音量，却是能往整个广场响彻开来，一股心脏被紧紧抓住的恐怖感就袭击上来了。
是一股会令在场的所有人停下动作，状絶万分又很不祥的霸气。
特别是，那股霸气的矛头所指着的恶魔护卫们，都哆嗦地颤抖了。
「听说叫做圣女的人，被你们当成母体给盯上了。下层的恶魔们，一看见希雅就说能成为一名很出色的母体。我以为哪可能⋯⋯」
恶魔护卫们，虽然身体是格雷姆而直立不动，但看来正流起大量的冷汗（？）、油（？）中。
「你们，是用那种眼神在看缪，才附身在我的格雷姆上⋯⋯不会是这种事情，对吧？」
如果真是如此，会怎样呢。
「让你们灭絶第二次。要体验看看吗？」
只不过，这次就不会留下灵魂了。岂止如此，或许连地狱这个异界都不会留下来。
恶魔护卫们，就用难以想像的高速摇起头来。挥动了所有手臂っ。然後，一齐叩拜起来！！相当完美的土下座啊。宛如南云家的直传。（注：强调一下，土下座不等於下跪）
因为，很清楚！实际上，就认识一位连灵魂都不剩地被消灭掉的神大人！也有看见神域这个异界被消灭掉过！如同是在这麽说着。
──什っ、王哟！那种姿势
显界出来的恶魔们狼狈起来，打算要去劝谏，但⋯⋯
你们是不是白痴啊！？还不懂吗！？真的会被消灭的喔！？看看你们，还不快平伏！快点叩拜下来！看看你们，快点！
就像在这麽说着，低着头，恶魔护卫们都还试图用手在比着手势要他们趴下来。
「啊？那边是有要干架的意思吗？」
阿一目光中的瞳孔収缩起来了。真红的魔力喷涌而出。已经处在限界突破的状态下！背後的空间更出现黑装十字的葬列（克洛斯・威尔德）──一千架。并且，还有一大群爬行出来的死神（死神收割者）。全部，都裹上了可以将恶魔消灭掉的真红魔力。
「想要继续旅行吗？地狱的住民，蹂躏之旅要开始了」
一人军队，就在这里呈现出极致。
欧姆尼布斯的成员，除了戴姆长官和玛雅女士以外全都腿软下来。那二个人好像也都丧失了战意而面容铁青着。
终於，是注意到眼前的存在，有一点，不对，或许是个相当不妙的家伙而使得恶魔们都往後退了起来。
快跪拜！快给我跪拜啊！
恶魔护卫们，拼命地在呼吁着。
「爸爸，爸爸」
「嗯？怎麽了，缪」
将自己的女儿当成光源氏计画在照料，然而一想直到她长大足以生产成长可以做为母体时就觉得很火大的阿一，在被缪啪啪地拍打时便显露出温和的微笑来了。
好可怕的反差。
「贝尔酱他们呢，不会做那种事情的喏」
「⋯⋯你怎麽知道？」
「嗯那个呢，贝尔酱他们，有说过喏。贝尔酱他们只是很无聊，支配或是争执，连净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朋友也都感到厌烦了，然後呢，有一天，就感受到一股和自己的气息很相似的力量，被吸引到而过去看看时，就来到缪这里了」
「相似的气息⋯⋯」
或许，指的就是那个自称自己是托达斯的神吧？还是，指的是神代魔法？当时，托达斯的世界正处在世界末日的咫尺之前，确实是有股惊人的力量在运作着。
究竟是什麽样的原因，才使它，让托达斯和地狱之间的世界之隔会产生震荡的呢。
「还有呢，缪是没有能力的，母体？才不会做那种事，也不可能对公主这麽做的，非常拼命在这麽说喏。虽然不知道为什麽，不过，和缪在一起时会感到很安心，还有各种事情也很开心」
「⋯⋯呼～嗯？」
是这样吗？这是真的吧？如这麽说一样，一瞬间阿一就用収缩起来的瞳孔在看着恶魔护卫们。恶魔护卫们，一起高速地将头摆动起来。是啊是啊没错地在点头。
顺便，阿一的眼睛捕捉到恶魔们了。
恶魔护卫们，在恶魔们打算说什麽之前就发出很骇人的气息。那是，连归还者们都会倒吸一口气的压力。克劳蒂亚她们也同样，都因确实超越了安诺文的力量展现而流出冷汗来了。
对恶魔们，已经不能否认了。
接着，便一齐来到恶魔护卫的身後，进行同样的叩拜了。
「爸爸。缪，喜欢贝尔酱他们喏」
「⋯⋯这样啊」
阿一的瞳孔，恢复原状了！
「好吧。你们，今後也会是缪的夥伴吧。只要不显露出不稳定的气息，就允许你们待在身旁。但是，背叛的话──都很清楚吧？」
会使整个地狱完蛋，我们都很清楚！地使恶魔护卫们，一齐做了会使人感到动容的敬礼了。
然後，就向恶魔们「快给我回去！还不快给我回去！」，将他们赶回安诺文所连接起来的通道的另一头。
恶魔们，纵使有许多事情想要去问自己的王，但因没有犹豫的叩拜姿势，又对阿一感受到和王他们拥有同等以上的魔力，加上感受到神代魔法的气息而显露出恐惧般的眼神同时就回到地狱去了。
阿一也同样，将克洛斯・威尔德和死神收割者都放回宝物库。
在悄然无声的广场上，有如波纹扩散开来一样的声音响彻开来了。
「魔、魔王⋯⋯」
确实，是魔王大人没错。抱着爱女的魔王大人。
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氛，就在场上流动起来。
克劳蒂亚她们和戴姆长官他们，就让一副该怎麽办地视线游移起来，归还者们则重新，面对在这种局面下阿一的登场和作为而相互投以「不愧是魔王」「不如说，不愧是爸爸」「话又说回来，缪酱真是个隐藏在民间的高手」的话语。
因此，就在魔王各种各样的搅和下使气氛恢复过来之下，英雄就站出来了。
「很好っ，一件事情尘埃落地了！克蕾亚！我们去吃约好的柠檬蛋糕吧！」
「说、说的也是！首先有必要谈一谈呢！就一边吃玛雅的柠檬蛋糕，一边聊吧！」
圣女，对英雄的期待立刻就有了应对。「玛雅！蛋糕っ！众所期待的柠檬蛋糕っ」地大声说着。玛雅女士，「被期待成那样，反而很令人困扰！」地说了这麽一句而喷出冷汗来了。
不管怎麽说，浩介无论如何都得这麽做，为了慎重起见，与地狱相通的道路也一样被月封闭起来了，就这样赌上了世界的命运在梵蒂冈展开的战斗就画下休止符了。
从那之後经过了一周。
在阿一被欧姆尼布斯的人当成『很厉害的魔王』之後，包含死屍累累的崇拜者在内的事後处理都被迅速地处理好了。
话虽如此，麻烦的是崇拜者的収容，和会使人认为是战争的爆炸声，和据说有武装集团在往梵蒂冈集结的罗马市民和媒体的应对等等，举例来说，伤者及建筑物的损壊全部都在魔法的治癒・修复下才没有出现问题。
因此，台面上的应对就由罗马教皇进行高明的应对，这件事，是由一群因遭遇到悲剧而失去信仰的人们，类似一种集团心理来做收拾了。
当然，给了梵蒂冈一个人情而在窃笑着的某魔王，有在ＩＴ・魔法交织出来情报管制下做了支援就不必说了。真的要说那就是欧姆尼布斯，都再次显露出放空的眼神也是不必说的事情。
在那几天之後，虽然是非正式，但却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欧姆尼布斯就和归还者方面，以及与归还者方面有关系的英国国家保安局展开了三方会谈。
基本上，对於归还者方面不会去干涉。归还者这方的人，当发生和英国或欧州有关的事件时会进行通报，根据情况不同还会采取合作的体制。
而且，梵蒂冈和英国方面，有任何需要他们帮忙的地方也会进行联络。
只是，对应的窗口是深渊卿！呈现出这样的感觉了。
浩介翻了白眼就不用说了。
另外，关於七柱大罪方面，罗马教皇全都推给魔王去处理了。某枢机卿，直到最後虽然都「我要宰了你！」地在大呼小叫，但倒不如说，是因为那个原因才全部都推托给魔王的感觉。
总之，为了杀恶魔连教会都打算都破壊，就连践踏神器也不会感到厌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个狂战士。而教皇大人似乎是一副「给我老实一点啊！真是够了，我，还不想过劳死啊！」这种心态的样子。
就这样，事情顺利进展起来的同时姑且安诺文的事件也显露出收尾，这一天任谁都会松了一口气。
最大的功臣且是当事人的克劳蒂亚，得到了短暂的休假，而踏上了出生的故乡。
一头金色在飘荡着的头发，和白色的连衣裙在摆荡开来的同时，就步行在娴静的郊外之道上。
偶尔，错身而过的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在一看见克劳蒂亚时都不禁会屏息、或是睁大着眼睛、或是停下脚步⋯⋯
更还因与她的头发和衣服同样，表情也很轻柔又平静而着迷着。
几名青年，虽然都显露出是不是该去攀谈而感到很迷惘的举动，但最终，都没有行动起来的原因，就在於有了一种她和自己是住在不同世界的女性的感觉吧。
没错，有如深闺里的千金小姐。或是，那正如，圣女那样⋯⋯
「──啊！？」
如深闺的大小姐似的，相当漂亮如圣女一样的人，被自己的脚一绊跌倒了。
砰！地响起会令人想要笑出来又很滑稽的声音。似乎是颜面着地。伸展开来的姿势下，一动也不动。地面虽然不是柏油路，但至少是万幸吧。
话虽如此，只有手上拿着的花束要拼命保护好，对认识她的人们来说可以说是很惊人的进歩了吧。
实现宿愿的新圣女，只是跌倒，没有爬起来而已喔！不，或许爬起来，损害才会降到最低吧！
总之，若有似无地在看着克劳蒂亚的人们，都因突然的事态而哑然、呆然了。
忽然回过神来，应该要去帮忙漂亮的大小姐才对吧っ！地使青年们迈开脚步了⋯⋯但，为时已晚。
不知何时，在克劳蒂亚的旁边就站着一个男人。浩介。
「⋯⋯你啊，怎麽会这麽笨拙啊？」
「⋯⋯嘿、嘿嘿っ」
是羞耻到不敢抬起头来吧，可以听到类似很仰慕父母的小孩子所发出来在掩饰的笑声。
浩介，轻轻地就将克劳蒂亚给扶起来了。
「浩介大人，您怎麽会在这里？」
「嗯，要说明的话，要不要，先把鼻血擦一擦呢？」
「！嘿、嘿嘿⋯⋯」
「是耶嘿嘿，吧？」
「耶嘿嘿⋯⋯」
被扶起来、弄脏了衣服、擦了擦鼻血，顺便连头发也整理起来。
在做着这些事情的同时，就试着询问起为什麽浩介，会在利用了休假返回到故乡这里来的克劳蒂亚的身边时，看来，这似乎也是使克劳蒂亚会犯傻的原因吧。
驱魔师，除了任务以外要出远门时，都必须要去对要去的地方和路线进行事前事前报告才行。为的就是紧急时的应变。
然而，对这件事的事前报告的文件，克劳蒂亚小姐，根本就忘了而直接就出门了。
安诺文被讨伐，就连关於下层恶魔方面，都因为我方姑且有合作关系的魔王和他的女儿所率领的七柱大罪在场的关系，已经不会被当成母体被盯上了吧，即使如此对手还是恶魔。絶对统治成了不可能，就连崇拜者都还是有危险性。
是匆忙去了哪里呢而试着连络时，却不知道为什麽，音信不通。
结果，就变成「浩介先生！帮帮忙！」，这种情况了。
「啊，我的手机⋯⋯」
克劳蒂亚，从小包包里将手机拿出来了。很出色地变成了二半。
「是发生了什麽才会变成这样！？」
是剑士呢！？还是遇到了试刀杀人了呢！？是手机在千钧一发之际，成了替身被砍了吗！？　地使浩介吐槽了起来。
「哪、哪是试刀杀人啊。才不会有那种事情。这是，那个，是我刚好跌倒⋯⋯就跌在手机上，该说是被屁股压到了吗⋯⋯那个，我、我的屁股只是大了一点而已⋯⋯」
看样子，手机掉落时下面正好有颗石头，而承受了克劳蒂亚的屁股一击的手机，就在那颗石头成为支撑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了变成二半的悲剧。
克劳蒂亚小姐很不好意思地，就用双手按住屁股扭捏了起来。
远处，「马的，有男人了啊」悻悻然地青年们，有点呆住了的同时在凝视着。
克劳蒂亚，该突出的地方非常突出，该凹进去的地方会非常凹深，在足以匹敌缇奥的身材下破壊力是很出众的吧。
「这样啊⋯⋯使用屁股，把手机变成二半啊⋯⋯」
「耶、嘿嘿っ⋯⋯」
哎呀，我搞砸了⋯⋯这样在说着，一边笑一边抓着头的克劳蒂亚，与其说是圣女，还不如说看起来就是个应声虫。
浩介，因为有收到来自欧姆尼布斯要他去保护克劳蒂亚的连络，就向克劳蒂亚询问起来了。
「那麽，你会来这里⋯⋯是要向父母亲报告吗？」
「⋯⋯是」
回乡，以及拿着花束，就只有这种事情了吧。
「我明白了。我就适度地在这附近打发时间好了。要回去时再跟我说一声」
浩介有所顾忌地打算要先行离开。
但是，克劳蒂亚却是抓住转过身去的浩介的袖子，把人给留下来了。
「如果不会给您添麻烦的话，要不要一起来呢？」
「⋯⋯我是无所谓，可以吗？」
面对以微笑点了点头的克劳蒂亚，浩介便耸了耸肩膀答应了。
偶尔，克劳蒂亚就会发生很有艺术性的事情，但浩介都会以美技去扶住她的同时，总算没有把连衣裙给弄脏而来到墓地了。
许多纯白的十字架就整齐地排列着。
在其中之一，有刻上巴伦伯格家的家名，及双亲名字的十字架的面前，克劳蒂亚便停下脚步了。浩介也一样，就待在她远一点的後方。
克劳蒂亚，轻轻地将自己死命保护好的花束，放在十字架的前面。沙沙地在风的吹拂下，克劳蒂亚的头发和花就摇曳了起来。
「妈妈、爸爸。我来看你们了」
扑通地以女子座的方式坐下来的同时，指尖，就滑过墓碑上所刻着的双亲的名字。
然後，就将双手拱起来放在胸前，静静地闭上眼睛了。
不须言语，只是，面对就在身旁的浩介，便使得克劳蒂亚就有了许多的想法，许许多多，真的许许多多，没错，很清楚，是在报告着十二年份的轨迹。
所以，浩介也同样，在来到克劳蒂亚的身旁同时也静静地闭上眼睛了。
克劳蒂亚，憎恶地说了。想用以自己的手讨伐安诺文。
但是，纵使如此，却说了更想要报答父母之恩。
看到现在的克劳蒂亚，她的父亲和母亲会怎麽看待呢？
会去感谢克劳蒂亚报仇了吗？
还是，会去喝斥并不希望她去做那种事情呢？
或是，会在将一切都接受下来的基础上，浩介肯定会将那句话说出来吧⋯⋯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那就是道理。
然而，正因为能推翻这种絶对，人们才会称它为──『奇蹟』
──你，很努力呢
「诶？」
克劳蒂亚，忽然抬起脸。浩介也同样。二人，一起看着前方睁大着眼睛了。
因为就在那里。
在那里。
有着一名眼神很温柔的男性，和让蓬松金发在摇曳着带着微笑的女性。
「爸爸？妈妈？」
就像是，马上就快要消失一样，或是，可以说只是眼睛的错觉，很虚幻，又隐约的身影。
但是，克劳蒂亚不可能会看错的身影，确实就是，在十二年前，永远分别开来的父母亲。
克劳蒂亚呆然起来。
浩介也是，立刻就动弹不得。然而，像是注意到了什麽而回过神来之後，一拍。就浮现出小小的笑容来了。
然後，就轻轻地，将手放在克劳蒂亚的肩上。
然後，也使得克劳蒂亚回神了。
「爸爸、妈妈⋯⋯我是⋯⋯克蕾亚⋯⋯」
直到刚才，明明心里有很多想要说的话、想说的事，明明有许多想要让他们听的事情，却什麽也，没办法说出来。
只是，将想法化成了眼泪滑过了克劳蒂亚的脸颊。
面对女儿的那种模样，使克劳蒂亚的父母亲，浮现出既难过又温然的笑容⋯⋯
「啊⋯⋯」
轻轻地，抱住克劳蒂亚了。
明明不会有触感，但很怀念的温暖却包围着克劳蒂亚。
然後，
──你，会幸福吧？
──请你，要开心地、健康地活下去
说着说着，就像是溶入在微风中一样消失了。
就这麽止不住泪水，克劳蒂亚，品味着由奇蹟所送来的双亲的声音，而且双亲还浮现出慈祥般又哭又笑的表情，
「会的，我会活下去的」
这麽说了。
就这麽女子座着，克劳蒂亚持续静静地在流眼泪，而浩介，则默默就待在她的身边了。
之後，是在墓前多久了呢。终於，将眼泪擦掉的克劳蒂亚，就一边吸着鼻子一边站起来了。
「我们走吧，浩介大人」
如附在身上的东西脱落下来一样，如脱胎换骨一样，展现出一副明亮的笑容。
从现在开始，可以让人确信克劳蒂亚・巴伦伯格会有全新的开始吧，因为她展现出言语所无法形容最耀眼的笑容了。
浩介，一瞬间，就倒吸了一口气⋯⋯
「⋯⋯啊啊，我们走吧」
缓缓地回以一个放开来的笑容，点头了。
二人在离开墓地，默默地，走了一段时间。
刚才的，如奇蹟一样的现象。克劳蒂亚，没有将它说出来。况且，浩介也有看见才没有提问。
对克劳蒂亚来说，是什麽原因都是很琐碎的事。纵使，那都是白日梦或幻觉之类的，即使如此克劳蒂亚很明白。确实，那里就存在着父母亲的思念。
光是这样，就明白了。只是这样，就足够了。
一点都不在没有交谈的时间在流逝，二人的心像是变成同一个一样共享着感概又温馨的时光，就走在古老的街道，林荫中。
⋯⋯
⋯⋯
⋯⋯话虽如此，这种气氛也差不多应该要打破了吧。使，浩介这麽认为了。
视线往克劳蒂亚看过去，要开口说话。
但是，看样子，克劳蒂亚在那之前就在看着浩介了。四目相接，就因为感到有点不意思而移开视线了。
「浩介大人，您会不会饿呢？」
「诶？」
话说得有点快，克劳蒂亚有点出人意表地询问起来了。
将没办法立刻给予回浩介放着不管，克劳蒂亚脸颊略微红起来的同时，用头低低的感觉，以还是说话比较快的方式说起话来。
「在、在前面，有一家非常好吃的薄饼店。我和家人，常常会一起去吃喔。是一对夫妻所经营的，太太和婆婆的关系很好。我，也很受她们的疼爱」
「喔、噢，这样啊。但是等一下，克蕾亚。其实──」
「所、所以，虽然偶尔透过信件往来，但成为驱魔师後就没再碰面了。在来到这里之前就有远远地先观察过了，我想还是有在经营的！那个，可以的话，愿意和我一起，去喝杯茶吗っ」
彷佛，就像在邀请异性去参加第一次的约会使克劳蒂亚小姐显露出如同青少年般的言行了。
去有着与父母亲的回忆之地，肯定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过的。直到完成了宿愿为止。
在那麽重要的地方，就旁人来看以一种会使身体感到苦闷的态度在邀请，就不用去提她的内心了吧。
扭扭捏捏的圣女大人，竭尽全力的邀约。如果是一般男性是会高兴死了吧。
当然，浩介⋯⋯⋯⋯青着脸了。整张脸非常的铁青。
因为，
──这里是巴纳德（长剑１）。目标，似乎正往第四街区的咖啡厅而去的样子。
──长剑１，了解。永山小队，先在第三街区前待命。
──这里是凡妮莎（射手）。向各位联络。『博士』眼里的光芒消失了。该怎麽办才好呢？
──是我温（播报员１），有件壊消息。长官得知我方的行动了。已经坐上专机往我们这边过来的样子。再过二个小时，从会上空下来进行强袭了喔。
──播报员１，这里是月（女王）。放心。会击坠的。
──这里是天诗⋯⋯呜呜，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啦！自己称自己是天使很伤人不是吗！还有，月！不可以击坠！絶对！
──啊，喂！圣女小姐，已经使用湿润的眼神在注视远藤那个臭小子了喔！可以烧了他吗！？可以把远藤烧成炭吗！？用我那嫉妒的的火焰！
──冷静点，信治！啊，不对，是羡慕！啊，这家伙在流血泪了！？来人啊っ，斋──不对，是我羡慕２，羡慕１好像暴走罗！快来帮个忙！（注：这里的羡慕是信治的代号）
──这里是凡妮莎。向各位进行联络。『博士』面无表情开始微微地在颤抖了。该怎麽办才好呢？
──啊啊真是够了っ，我是安娜（播报员２）！长剑小队也好，归还者小队也好，如果要来碍事就请你们回去！克劳蒂亚大人，现在，可是非常努力当中！
那些对话，对优秀的浩介而言是不想听都会听到的东西。天职《暗杀者》的听力是很出色的。
不仅如此，像是在将自己与克劳蒂亚包围起来一样，在四周的建筑物的屋内或屋顶上都可以感受到无数熟悉的气息。
更进一步地说，从被摆放在路上的垃圾箱内还有同学正流着血泪从里面爬出来。隔壁的垃圾箱里的同学正用拼命的模样以风压，要将隔壁的垃圾箱的盖子给压起来。
甚至，斜後方的路树的影子那里，『博士』正很明显地探出半张脸来在将无机质的视线往这边看过来。
确实，微微地在颤抖着！非常吓人！
没错，浩介和克劳蒂亚，现在，正完全被归还者和欧姆尼布斯及英国国家保安局强袭课的成员给包围起来了！从稍早之前开始！以跟踪狂的方式！
就连克劳蒂亚的双亲的现身也是，理所当然，并不是神的奇迹，而是月和香织的魂魄魔法。是以神代魔法进行的降灵术，那也是要靠二人去行使才能得以实现的。
浩介当然有注意到，不过，当视线往月她们的方向看过去时，月就将食指底在嘴唇上面眨了眨眼睛要他不要说出来。
奇蹟，就要维持奇蹟的样子，这种关照就让我收下来吧。
嘛，那是为了要做那件事！
浩介的第四名老婆的问题，是众人关心的事！
「稍、稍微～～冷静点，克蕾亚！啊，那里！如果是那麽棒的店的话，没错，对了！就请大家一起来吧！只要有找他们，就马上会过来的！那已经是，真的会马上过来的情况！」
就是这样没错。因为近在咫尺了。
然而，处在小鹿乱撞之下的克劳蒂亚小姐，理所当然地，没有察觉到浩介的意图。
「那个⋯⋯可以的话就我们二个人⋯⋯现在，我想，就和浩介大人一起去⋯⋯吧」
扭扭捏捏，坐立不安。「不可以吗？」地仰望起来在询问着的圣女。圣女相当动人。不由得，就使浩介，吐露出「咩呜」地奇怪的声音来了。
盯地，艾蜜莉酱的眼睛就大大地睁开来了！浩介，敏锐地察觉到了！哆嗦地颤抖了起来。
然後，试图要去阻止的凡妮莎可以说就很有艺术性地将人给拖住，因为艾蜜莉要出马去击退在向所爱的人投以秋波的偷腥猫了！
看见迟钝地在走过来摆出战斗态势来的艾蜜莉，就使在四周的月她们和巴纳德他们就「噢、噢噢！？要上演修罗场啦！？」地骚动了起来。不，保安局组是「上啊っ，艾蜜莉小姐！英雄的女主角是不可以有二个人的！」滔滔不絶地在说着。
「我可不同意喔！巴伦伯格小姐！」
「诶？啊，你是！浩介大人的女朋友⋯⋯咦，未婚妻？是妻子⋯⋯但是，是第二位⋯⋯那个，总、总之っ，就是类似这种关系的人！」
「咕噗っ」
艾蜜莉博士，突然就挨了一记言语的冲撞。
似乎是受到来自於情敌的对方，指谪了台面下的暧昧关系性而感到很在意使内心受到了伤害的样子。
保安局的成员，「不可以输啊っ，艾蜜莉小姐！」「伤势很浅喔！」「英国的女人，是不会因这种事情而受挫的っ」「回想起来吧っ，那时候的毅力！」地在发出声援。
另一方面，欧姆尼布斯的成员也同样「克劳蒂亚大人っ，不可以退让！我们驱魔师，是不能退让的！」「请展现出圣女的志气！」「你可是最强的驱魔师。是不可以输给小姑娘的！」「比预期还要快！长官再过一个半小时就会降落了喔！建议速战速决！」等在给予声援。
克劳蒂亚也同样，终於是注意到自己正被同伴和归还者们跟踪的事情了。整张脸都红起来，泪眼在瞪着同伴们。
「总、总之。我不同意，你去邀请有女朋友的男人去约会！」
那，就是所谓的相当强大的自打脸⋯⋯，以浩介为首的大家虽然都这麽认为，但姑且还是先不去多管了。
「这，这样啊⋯⋯」
面对艾蜜莉的话语，就使得做不检点举动来的克劳蒂亚，感到不好意思而低头了。圣女各方面都很无精打采。
啊，咦？总觉得和自己所想的反应不同！是我说得太过分伤到她了吗？伤到她了吧！？　用类似这样的感觉艾蜜莉开始不知所措了起来。
克劳蒂亚，则是在表情变得苦闷起来的同时开口了。
「年纪比我小的格兰特小姐也一样，明明就很严以律己，对不起。是我太肤浅了」
「呜噗」
艾蜜莉酱一点都不自律。不如说，虽说是分身却还同居着。每天，都过得很幸福。还会烤苹果派。
面对全力将视线移开来，开始抓起奇怪的汗水来的艾蜜莉，使克劳蒂亚感到有些困惑了。
圣女的表情明明只是在问很单纯的问题，但艾蜜莉酱的良心是纸装甲做的便很轻易地就示弱，说出掩盖住的真相了。
「呃，那个，到底只是分身，姑且，算是同居⋯⋯」
「同居？　⋯⋯这麽说起来，就连将秘药送来到欧姆尼布斯时也是，都会相互拥抱呢⋯⋯」
「因、因为是亲爱的表现。到底是这样」
「⋯⋯一点，都没有企图是吗？」
「⋯⋯那个，该怎麽说呢，那个，大概吧？」
大概？才不是吧的视线就从欧姆尼布斯的阵营扎了过来。
你这家伙乾脆一点好不好！地尖锐视线，就从归还者组和保安局组朝浩介扎了过去。
克劳蒂亚小姐，不知不觉就察觉到了。艾蜜莉的立场，现状的。
然後，在看了看浩介之後，就向在报仇不成反被杀的情况下（虽然几乎是自爆）而流起眼泪来的艾蜜莉，显露出有点犹豫的举动，顺便，还露出决定好了什麽表情来了。
没错，彷佛，是要为了艾蜜莉，而宣告出不是女朋友人（第二位）而是未婚妻（第二位）的事情来了一样！
所以，
「艾蜜莉。我──」
「那麽，格兰特小姐。那个地方，某种意上呢，就是那样，对吧？就是用这种感觉，我可以和浩介大人二个人去那间有着回忆的咖啡店吗？」（注：某种意义上⋯⋯这句，指的是我可以退让，但我想要享受男女朋友的感觉。会超译乾脆就用补充的方式来解释）
「什麽っ，不、不行！絶对不可以的吧！」
「为什麽？」
「因、因为⋯⋯那是，那个⋯⋯」
说不出来。明明已经有女朋友了！根本就说不出来。明明都突击一把了，艾蜜莉事到如今才注意到自己没什麽武器。而慌张地，不知所措了起来。
就连话被打断的浩介也同样，慌慌张张地，在不知所措。
被逼入困境的艾蜜莉，不由得就以类似自暴自弃的感觉死皮赖脸起来了。
「怎样！是我先遇到浩介的喔！」
是拉娜先遇到的。艾蜜莉的内心受到１００点的打脸伤害。
「你只是刚好是美女，胸部比较大，身材很曼妙，屁股和脚也很性感，身材出众⋯⋯所以⋯⋯是、是我这边，我这边⋯⋯⋯⋯⋯⋯⋯⋯呜っ，圣女，太狡猾了啦⋯⋯」
艾蜜莉酱用自己说出来的话，在给自己带来伤害。眼看膝盖就快要瘫倒下来了。
「诶、那个，谢谢你？但、但是但是，格兰特小姐也是，我觉得非常可爱喔！脚也很长又漂亮呢！眼睛也很俐落，简直就是一个知性的美女！我，常被说很无神经，所以很可爱的知性美女太狡猾了！」
「什麽啊！谢谢！但是，巴伦伯格小姐不是拥有相当特别的力量吗！就连拿着那麽巨大的十字架向地狱跑过去的时候，都非常帅气！」
是怎麽搞的。应该是女人的战争，却莫名地就温暖了起来。不论是保安局阵营或欧姆尼布斯阵营，甚至就连归还者阵营的眼神都变得很温暖了。
总觉得，这种没有过的感觉也是艾蜜莉所拥有的吧。尽可能要强调自己与浩介比较相配，就动起脑筋在有的没有上面起来⋯⋯
「我啊っ、是博士喔！拥有博士头衔的人！」
能搬出来的就是那个。所有人，都显露出哀伤的眼神了。
「如、如果你要这麽说的话，我可是圣女！圣女，更像是女主角！」
圣女，没有去吐槽就正面接受下来。艾蜜莉「呜⋯⋯」地发出不甘心的声音了。
浩介虽然打算要说「好、好了啦。你们二个。听我说──」，但二人都没在听，而变得越来越亢奋了。
「那到底只是『比较接近』而已吧！？　也就是说，你不是女主角！」
「我比较比较非常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已经是女主角了！」
「比较接近才不是女主角！」
「比较接近已经就是女主角了！」
比较比较的っ、比较比较的、比较～一直，在比较比较起来的圣女和博士。浩介虽然「你们二个，至少让我说──」地稍微强硬地介入进去了，但「浩介你闭嘴！」「浩介大人请你退开！」地，轻易地就被赶出去了。
「什麽啊，博士这边比较好是絶对的不是吗！」
「你在说什麽啊，絶对是圣女这边比较好！」
额头碰撞在一起，彼此，不知为什麽都流着眼泪艾蜜莉和克劳蒂亚就相互地在顶撞对方的主张。
然後，一拍。「浩介～」「浩介大人～」地在呼唤浩介二人，
「是博士，比较好对不对！？」
「是圣女，比较好对吧！？」
刚才，明明说要我闭嘴到一边的⋯⋯就连感到无法理解的同时，面对二人来势汹汹不禁会使人往後退的魄力，就使得浩介，不知不觉──就把话说出来了。
「兔女郎比较好吧？因为⋯⋯」
「『⋯⋯』」
归还者阵营、欧姆尼布斯阵营、保安局阵营。来自所有阵营都「这、这种状况还敢说出这种话来啊！？」「那家伙，太勇者了吧！？」地吐露出戒慎恐惧一样的嘀咕了。
滴答地流下冷汗来的同时，浩介的表情抽搐起来了。
因为。
絶对会这样。
眼前的博士酱和圣女酱，都露出死鱼眼了。
如果被骂翻，也就算了。被揍也没关系。
但是，失去生气感觉还是希望能放了自己一马。
而且，面对那样的眼神，光看就很感伤，所以浩介便「拜托你们了，像我这种浑蛋要打要骂都没关系！」地感受到罪恶感就快要盈满整个内心。
浩介，一拍之後就露出了明快的表情。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坦率地将自己的心意，清楚地传给给二人，特别是艾蜜莉。
只是，自己要拥有和某魔王及一群老～婆一样的关系还是会抵抗和犹豫的。但是，已经，不能去宠溺艾蜜莉献身式的想法，以言语去含混过去了。
「你们二个，听我说。我──」
然而，在那边的自己的右臂并不喜欢拥有魔王的特质。事实上一开始就和月她们在一起的阿一先生，就做好准备登场了！
从浩介他们的旁边的地面，宛如泉水一样将波纹延伸开来了！不如说，是藉由水晶钥匙的演出，就能营造出真的有泉水的幻象！
从那里，有如泉水的少女一样，以满～面的笑容浮上来的阿一先生，一只手上就拿着什麽了。非常，眼熟的『那个』
「要来点郝里亚吗？」
可以的话普通的兔子会比较好吧。不想要割头兔。
话虽如此，肯定是下订好了没错。因为，『那个』就是，
「啊，浩君！突然就被绑架了还以为是什麽事情♪ 老大！我好想和浩君见见面呢！谢谢您！」
「哪里」
很有一套的阿一先生，就在那里。闪耀着的泉水效果。会令人炫目的满面笑容。
第一名妻子，就这麽被丢过去。（注：第一名妻子的小字是「拉娜・郝里亚」）
「拉、拉娜」
「浩君♪」
连今天也状态极佳的兔耳大姊姊，就很开心地拥抱起比自己的年纪还要小的男朋友了。浩介就埋没在丰满的双丘中。虽然很想说现在不可以这样，但一瞬间全身都没力了。
抵抗力，归零了。正妻是很强大的。
接着，艾蜜莉和克劳蒂亚就大大地骚动了起来，注意到二人的拉娜眼睛都闪闪发光就不用说了。
看穿了克劳蒂亚的内心，在拉娜的巧言下，那如同是要将人邀请到新兴宗教内的教祖一样，将克劳蒂亚拉进到『第四位』来的事就不用说了。
最终，克劳蒂亚就说了「我、我被神指引！汝，要去爱隣人（其他的妻子）！」，如被洗脑过的人一样眼睛咕噜咕地在打转的同时不断地在嘀咕之下，就会照着拉娜的想法去做了吧。
就这样，在那天的晚上，於欧姆尼布斯内就举办了『庆祝克劳蒂亚成为第四位妻子兼事後的处理全部完成的庆祝派对！』这种活动，在所有阵营都参加下非常地热闹。
当然，某长官，就因为爱女自称是『第四位』为了要将搞出这种飞机来的混蛋变成书上的锈斑而行动起来，但⋯⋯
很可惜，浩介并不在现场。
因为，他正在向把拉娜这个起爆剂全力施展出恶作剧来的那家伙，
「──最终・深度。限界突破」
「诶？等等っ，你这家伙っ，别这样──」
没错，全力堵住耳朵，用一千名卿向不要不要啊地在逃跑的魔王，展开追逐了。
魔王和深渊卿的追逐，一直持续到天亮为止。


◎月の日记④
◯月♪日
阿一和希雅去旅行约会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希雅，每天都会发一封今天～をしました！这种充满朝气的简讯。
只是⋯⋯写太长了。写得非常，非常地长。
希雅。所谓日记可不是过程的报告书。
不要全都去写从早上起床的一瞬间开始之後所发生的事、时间系列的就行了。
看到简讯的香织「哇，月，还以为你怎麽这麽快就把人送出门，结果是让希雅去当监视员？稍微管得有点多了喔～」地一脸惊讶的表情误会了。
总之，就先赏她一发雷龙了。
真是够了，希雅是非常喜欢我吧。如果有时间写给我这麽长的简讯，还不如多跟阿一调情。
真是可爱的家伙！
话说回来，希雅用手机拍下传送过来的照片⋯⋯
到底是在哪里的丛林，哪个地方的原住民呢？为什麽会用灿烂的笑容和浑身是肌肉的男人们在摆出健美先生的姿势呢？　虽然眼神有点不是很纯真，但⋯⋯
阿一，振作一点！一定要好好看好希雅！不可以让第二个缪诞生出来！
◯月＄日
可以写得更简洁一点吧？就这麽，回信给希雅时，她就以『地球版莱森大迷宫（笑）』为题，传来陷阱的残骸照了。
原来如此，完全搞不懂。
不对，可以想像的到。虽然是可以没错！
希雅。省略太过头了，月小姐变得超在意的。
这种时候要写详细一点比较好吧？
还有，阿一。即使你送来一封『希雅似乎击出永恒希雅狂热了。俺你觉得我该怎麽做比较好？』的简讯来给我，我也一样，不知道该怎麽做会比较好⋯⋯（注：エターナルシアフィーバー，出现於後日谈３－０５。是希雅参考了地球的格斗技学会的技能）
话说，是指希雅会永远击出超兴奋的一击意思？
加笔
刚才，传来一封追加的简讯了。
到底是在什麽样的状况下，明明是在地球却好像在进行攻略大迷宫呢，我在兴奋不已的同时虽然做了确认，但⋯⋯
内容是，『刚才有事情忘了说了！回去之後我想召南云家紧急家族会议的说！议题是，关於阿一先生的危险驾驶！交通工具上会有武装，是在搞什麽啊！』
错了，不是那样。希雅，不是要你这麽写，经过呢？吸血姫是想要听听兔子小姐的详细旅行过程喔？
这个想法，意会到啊！
还有，阿一。即便你说『希雅，好像也会了巨人冲击。到了这种时候，感觉都能创造出斩舰剑，或是拥有千变万化的英雄了吧，你怎麽看？』，但说起来我有点搞不懂你在说什麽。（注：斩舰剑和千变万化的英雄，指的是魔法老师 涅吉里面的角色雅各・拉冈所拥有的自由变化的神器。有兴趣可以自己查Pixiv百科中的ジャック・ラカン这个条目）
总之，睡觉前就先百度一下吧。
加笔２
再次，收到回信了。回信真快。不愧是，我的希雅。能够心意相通。
而，虽然我是这麽认为的，但⋯⋯
『比起那种事情请听我说啊，月小姐！阿一先生的阿剌克涅们好奇怪！絶对，有什麽附身在上面了喔。大概，是使徒吧！』
不是啦～，月小姐我在意的，不是那个部分～。
不，阿剌克涅们被什麽东西附身了，超令人在意的！
真是够了，希雅！还是请你全部都报告上来吧！
吸血姫，很期待精辟入微的报告书！
加笔３
回信了。
『全部报告上来⋯⋯⋯嗯っ，月小姐你是一个束缚系的人对吧！你真是个害怕寂寞的人！回去之後会跟你说的，所以请满心期待吧。那麽，我要去睡了，晚～安』
等等，给我等一下！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虽然这麽想而马上回信了，但⋯⋯
没有回信给我。
都寄三封信简讯过去了。乾脆就这样好了！连电话都打了。
就是没有回信过来。
电话，也没有接。
满头雾水～。
已经，只能在床上乾着急。还拍起枕头来了。
你这颗臭枕头っ。
一段时间，拿枕头和床出气的我，忽然就想到了一个妙计，於是我就去了一趟缪的房间。如果是来自缪的联络，或者说应该要想到这麽做才对。
睡着的缪，怎麽看都很可爱。不忍心把她叫起来。但是，月小姐，已经非常在意到都睡不着了。
这麽想着想着，就把缪给摇醒了。然後，当我告诉睡眼惺忪的缪希望她去联络时，
「⋯⋯月姊姊。请你，差不多该放手希雅姊姊喏。话说回来，好困喏。出口在对面呐喏」
就用非常冰冷的声音和不快的眼神，这麽说了。
我的心，都皮皮挫了。
◯月￥日
就怕被缪讨厌和一整晚都睡不着的我，虽然就悄悄地在缪的床边以正座在等待着，但⋯⋯
一到了早上，醒来的缪就发出相当惊人的悲鸣了。
提到，一睁开眼睛时，眼前就出现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睛专注地在凝视着我，非常恐怖⋯⋯⋯
⋯⋯嗯，这样的确很恐怖。虽然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我，不过，根本就是恐怖电影的剧情。
在我向她低头道歉之後就被原谅了使我松了一口气。
话说回来，被缪叹了一口气之後，反而还被她用很纯真的眼神和昨天说得太过火了给道歉，更还被她安慰了。
⋯⋯
郁闷。
今天，已经什麽事都提不起劲了。
加笔
因为一早的事情被香织给嘲笑了，所以我就把她的内裤转移走让它随风飘了。
一路顺风～，不论去到何处～
◯月∽日
现在，同班同学和他们的家人在家里大集合。
为的就是要防备，恶魔，及他的崇拜者的袭击。
哼っ，就让你们瞧瞧吧。正妻月小姐的『款待』！
那就是，恶魔们都盯上了我的家人和同伴，虽说是间接但对方却是让义父大人受伤了。
我要宰了你们。连存在的碎片都不留下⋯⋯
虽然我是这麽想的，但却被远藤说而打消了念头，於是我就老实地待在家里，现在，就在写这些事。
被说被阿一委托的人是自己就必须要自己办到好，而且，那孩子⋯⋯指的就是克劳蒂亚。在回想起那孩子，很迫切，要将什麽给压抑下来的眼神时，就让我有了一种就让他去做的想法了。
总之，姑且就等这件事情结束再教训远藤一顿，我应该要的事就是出色地做好留守，以及守望打算要拼命往前迈进的孩子们吧。
喔呀？专心在写日记时，不知不觉家里就变得很混沌了。
优花整个人七上八下显得坐立难安。这麽说起来，优花是第一次进到南云家来吗？
是很在意吗？有那麽在意，阿一的房间吗？好吧。身为正妻的我，不是应该去担任起南云家阿一景点的导游吗。
但是，不可以像我们家的孩子们一样，会把阿一的衣服，特别是随意将内裤给干走！
还有，妙子。请你不要在家里面挥舞锁链。请你别舔舌头。因为亚伦都可怜到在发抖了。还有，有好几个男生，一看见妙子就「女王大人⋯⋯」地在嘀咕着。
在南云家奇怪的Play是允──
除了家人以外，是不允许的！
还有，香织爸爸和义父大人又扭打成一团⋯⋯
喔呀？
原来如此。因为人很多就不能物理性地打起架来，於是就用格斗游戏来分个胜负了。
因为机会难得好像大家就展开了淘汰赛。
⋯⋯正好。月的游戏实力，就展现给你们看一看！
⋯⋯
⋯⋯
⋯⋯
呜呜，臭阿一。缪！缪她～。
这种事情太奇怪了吧。缪，强过头了哦⋯⋯我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喔⋯⋯
缪，难道说，你还在生气吗？半夜被叫起来，还有早上，我正座着在等你，都还在记恨吗？是这样吗？
啊，缪被义父大人打了一套连续技了。
缪虽然一边哭一边拼命地要重新站起来，但义父大人，却是一边大笑一边用华丽的组合技在欺压人。
啊啊，缪的角色，描绘出一道很出色的抛物线飞出去了⋯⋯⋯
义父大人，说着「我是第一～～～名！」并站了起来，还高举着食指做出了胜利的宣言。
义父大人⋯⋯
面对幼女的对手还认真去取胜，一副以全力去赢得胜利在品味胜利的样子，使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了。
我也一样，有点吓了一跳。
缪，都趴在义父大人的脚下了喔。您注意到了吗？
啊啊，你看吧，缪哭出来了喔，嚎啕大哭了哦。
啊，缪发动了最终兵器『我最讨厌爷爷了！』！
义父大人瘫倒了！
一个大人，就趴在已经匍匐着的幼女的旁边⋯⋯⋯
总觉得同班同学和他们的家人，都显露出类似「原来如此。这就是南云家的日常啊⋯⋯」这样的表情。
各位，你们都误会了喔。南云家，南云家⋯⋯嗯，总是这样子。
倒不如说，菫义母大人很努力在款待同学们的家人，而相当地和平。
在将缪抱起来安慰着的蕾蜜雅的旁边，香织爸爸用很温柔的表情在拍拍义父大人的肩膀。「很有效果对吧？这种，深切的体验。我，几乎每天，都会来上一次」地，用有如顿悟开来的老人的表情在说着。
往香织看过去时，她立刻就把视线给移开了。
原来如此。在白崎家，几乎毎天都会发生对阿一的争论，每次都挨了女儿的言语子弹的香织爸爸都会陷入濒死当中。
做得好啊，香织爸爸！要再接再厉！赢过女儿，就能使她远离阿一──
啊，你在做什麽っ、香织！
──
──
──
真是的，将我写到一半的日记给抢走，香织真的很凶暴。野生的香织。是一只经常被逼入到困境里的野兽。话说回来，我明明都躲在房间的角落在写，为什麽会知道我写的内容？
虽说可能是少女的直觉，但⋯⋯哼っ，臭香织，有你的。
嗯っ。梵蒂冈那边似乎有动作了。日记就先写到这里吧。途中，心血结晶变得不太容易阅读了，之後在重写吧。
那麽，恶魔们。战争的时刻到了。
在格斗游戏中被幼女打了一整套连续技的我的悲伤。
就好好来品尝一下吧！
◯月√日
事件终於告一段落了。
日记也空了好几天，就从今天再开始写吧。
即使如此也很令人惊讶。缪的大罪战队里面的人，居然都是恶魔们的王。
在阿一面前，贝尔芬格（？），虽然「不，在魔王得谦卑。我们自己，只不过是恶恶魔，不，是小喽罗！」这样地表示，但⋯⋯
为了要控制住下属的恶魔，显现出真本事来的他们的压迫感很惊人。或者说，是不逊於埃希德的等级。
好危险。是我们大意不得这种层级的危险。
缪似乎很相信他们，但为了慎重起见，先展现一下正妻之力会比较好吧。
这麽想着想着，今天，缪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然後「不，在魔王的正妻面前可要谦卑喔。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小喽罗，不，是公主的宠物喔！」地，贝尔芬格（？）就这麽说了。
该怎麽说呢，这样就好了吗？每次拿出来的『格』虽然只会往下降。
而且还是自己在降低身段。
你们，姑且是大罪的七柱，原本就是书籍中会出现的魔王、传说的恶魔吧？
总觉得很令人感到悲哀。就如缪所说的那样，感受不到恶意，也没有要展现力量就没关系吧。如果感觉有得意忘形的情况的话，就包含远藤在内来给他们进行调教吧。
话虽如此，面对被埃希德级恶魔称呼为「公主！」，就不知道那是忠诚还是友情了，缪是被投以亲爱之情⋯⋯
感觉，蕾蜜雅会显露出「缪，未来会走向何方」这种望向远方的神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也一样，有这种感觉。
认真地思考之後，我们──在异世界是被称为是魔王或是魔神的人，就连神的力量也能使用的不死身的吸血姫，超Bug的超人兔，变成神之使徒的超闷声色女，最近变成了「没有什麽是砍不了的！⋯⋯哎呀，真的没有呢，斩不了的东西」的少女剑剑士，变态龙Etc.──更加地，客观地去检视的话也有会向缪投以亲爱之情的人们。
写日记的同时，正好流出冷汗来了。
虽然是突然想到的，不过，阿一和希雅在第一次与缪相遇时，或许不是他们二人找到缪，而是缪将二人吸引过去的吧？
就连这次也是，老奸巨猾的英国保安局的局长也都拿她没辙。
海利希王国的下任国王已经是被吃死的了。
作为能够控制住七柱恶魔的孩子，即便是梵蒂冈也没办法等闲视之。话又说回来，最终，用视线要把人给杀了的驱魔师的长官先生，似乎都露出一脸好爷爷的表情来了吧。
⋯⋯嗯，不要再想下去了。
◯月⇔日
来吧，缪！拿起你的摇杆！
我燃起对格斗游戏的复仇了！
就让你品味一下，我偷偷地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月小姐我熬夜所锻链出来的格斗游戏的实力！
就让我来教教你，吸血姫是不会输给幼女的！
◯月〆日
还没有。还没有结束喔！
◯月†日
还、还没有结束
◯月≠日
好、好像还不会结束
◯月＠日
缪！缪强到打不倒！
◯月∃日
阿一。缪！缪终於不当我的对手了！
该怎麽办才好！
◯月〒日
这几天来，我好像在做什麽。眼窝下面都是黑眼圈，整个人沉浸在格斗游戏中⋯⋯⋯很自然地，就被阿一骂，被缪投以难以形容的眼神，被香织狠狠地玩弄，被义父大人他们投以温暖的眼神⋯⋯
吸血姫，完完全全反省一番了。
对此要做的，就是第⋯⋯有谁记得是第几次了吗？南云家的家族会议召开了。
议题就是，「关於阿一的交通工具所有的武装化癖」「里面的人的问题」
前者是希雅所提出来的议题。顺便，好像是想要推翻自己「在有乘客的情况下，不可以让希雅碰到方向盘」这项以前会议中所决定的议案。
总之，阿一的激辩很惊人。再怎麽说，交通工具的武装是不可欠缺的吧，而特意都拿出了投影机，有如某个企业所举行的演讲一样强烈地主张了。
过程中觉得很麻烦的菫义母大人在「啊啊够了，你很烦耶！就随你高兴好了！还有，希雅酱的撤回案驳回」一番话下，就使得阿一摆出了胜利的手势，而希雅则是整个人趴在地上了。
哎呀，不管是哪种交通工具，就连缪的自行车阿一都有装上武装，所以事到如今想来，希雅握住方向盘时性格会豹变在怎麽看都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了。
⋯⋯我也是，之前坐在摩托车的後座就有过很惨痛的遭遇。
那麽重要的事情就是，「里面有人的问题」
恶魔护卫们内部里面的人，就是那个。也有会存在其他东西的可能性。只有缪所拥有的格雷姆虽然必然就会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必须要去确认一下。
因此，就在地下的广阔空间哩，阿一就把死神和阿剌克涅给叫出来了，但⋯⋯
果然没错。
以死神为主，都有被知名的恶魔们给附身了。
不管怎样，似乎就是「都是王们太狡猾了。虽然不知道为什麽，但主人的人形是不能无视各种的制约就附身上去的」（意译）这种意思了。
好像也有很多是误入到地狱里面去的人。
阿一的脸颊在抽搐起来的同时虽然是要把人给赶走，但⋯⋯
就算是遭受到会给予魂魄伤害的炮击都「住手，会消失的别这样。奴才会派上用处的！」地，相当不愿放弃。就那麽想要去享受现世和异世界吗。
地狱，似乎是非常糟糕的地方。
最终，也有根据缪的说法，阿一才同意他们成为格雷姆的宿主。
呼嗯。这样子成为『魔王』就没办法再找藉口了。
阿一！好厉害！
顺便一提，有了二台颜色不同的格雷姆。
是阿剌克涅。在阿一的恶作剧下，就有了取名为艾亚丝和诺因的格雷姆。
这二个，并不是作为恶魔而为人所知的。话说回来，有一种必须要去取名字的感觉。
希雅，「难道⋯⋯真的就是使徒吗？是不是我和阿一先生所打倒的艾亚丝和诺因呢？」地，用有点吓了一跳的表情询问起来时⋯⋯
这二个，就一齐往背後远方望过去了。絶对不想让视线交会。
真是太奇怪了。
但是，身为使徒每个动作都显得很滑稽，人类的气息十分浓厚。说到使徒，就应该具有无机质无感情无表情的预设值，才算是『神的人形』的存在。
尝试性地，阿一就把某种东西给拿出来了。
香织在回到原来的身体之後，虽然我有使用秘术使她可以使徒化，但在那之後，诺因的身体姑且就有保管起来。
是有考虑到当某个人陷入到失去肉体的危险状态时，就用和香织当时所采取的办法便能紧急避难而能够使用的优秀肉体就可以了。
然而，就在被像水晶一样的结晶体保管起来的诺因的身体出现的瞬间。
二只阿剌克涅变很激动地冲刺了。朝着诺因的身体而去。
当然，阿一并没有做出那样的指示。
而且，艾亚丝，在途中就去绊了诺因的脚来使她跌倒的这种暴行。
然後，跌倒的诺因，便吐出丝来去拖住艾亚丝。更还加速冲刺起来去踢飞在挣扎的艾亚丝。
接着，被踢飞出去的艾亚丝就将装在脚上的针筒往诺因射击出去⋯⋯
这二只，就开始丑陋地打起架来了。用脚拍拍地去拍打对手，贴起来时还咕噜咕噜地在地板上滚动着。
当阿一伤脑筋的同时一把诺因的身体放回宝物库内之後，这二只就一齐「啊～～！」地伸长着脚，然後，消沉起来了。
阿一。你就承认吧？里面的人，就是使徒喔。
阿一的表情大大地抽搐起来了。希雅她们的表情也同样都大吃一惊了。
阿一「不，不可能。说起来，那些家伙并没有灵魂，假使真的有，也解释不了为什麽会这麽有人类的行为」地嘀嘀嘟嘟地自言自语了。
确实是这样没错，但⋯⋯
不知道为什麽，即使要问个清楚，就连缪也听不到那二只的声音，就算逼迫他们使用笔谈也没办法写下什麽。
阿一「⋯⋯处分掉吧」地在嘀咕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地我们会派上用场的（大概）在呼吁，在缪没有不好的感觉下，姑且，就将处分给保留下来了。
不论何时、何地、做什麽，都会被什麽人给附身吧。
这点阿一很想要将它给解开来，似乎就进行了调查研究一段时间。
呼嗯。我也非常在意。
总之，在那之前艾亚丝（暂定），和诺因（暂定），就简称为艾格莉和诺格莉，便是今天的会议最後所决定的事。
◯月×日
郝里亚他们来了！
从明天开始，会带着郝里亚们在地球进行观光。
对了，阿一。「要小心处理！郝里亚手册」也⋯⋯
没问题吧？
嗯，一定没问题的。
我也是，要为了明天，必须要先去做好各种准备。


◎哈乌利亚来了！　上
时间来到了将梵蒂冈和恶魔的问题都收拾完经过一个月後的某一天。
南云家的客厅里，弥漫着一股微妙的紧张感。不论是谁，都都显得坐立难安。
只有缪，一个人躺在沙发上，晃着小小的脚丫子的同时专心在手游上，但⋯⋯⋯偶尔，会「去你的！呐喏！」と、どこで觉えてきたのか分からない恶态を吐きながら、激しく指先をピコピコしている。（注：缪的脏话「Goddamn」，以前有解释过这里有做修饰，有兴趣自己查）
「缪酱，你真厉害。神经太过大条了吧」
在嘀咕的人，就是坐在一旁沙发上很不起眼的男人──远藤浩介。
「不、不愧是，魔王大人的女儿⋯⋯」
以战栗的表情在回答的人，就是紧靠在浩介身旁坐着的艾蜜莉・格兰特。
为什麽，这两个人会在南云家呢。这就和，南云家的众人会显现出微妙的紧张感是相同的理由。
「时间⋯⋯差不多了吧」
阿一在注视着客厅的墙壁的同时嘀咕了。在客厅里的月、香织、雫、缇奥、蕾蜜雅也全都一齐吞下了一口口水。
另外，南云家的二个正感到很开心的捣蛋鬼，现在都身陷在工作岗位正迎来修罗场中。今天这麽值得纪念的日子却不能在家哩，就使得二人只能以流着血泪的相貌在懊恼了。肯定这时候，是一边挂着血泪～同时努力地在工作吧。
而，就在这时候，墙壁突然间就开始发光了。闪闪发光与漩涡般的光舞中，有这种感觉的一瞬间空间就歪斜起来了。
是传送门。空间连接起来的徵兆。
随着光芒越来越强，不久，便出现了一道幻影之门。灿烂地在发光的同时，就与不知道从何处传来的厚重音乐声打开了。卡哒一声，就听见如古老的宅邸之门奏响开来的声音。
从慢慢打开来的门缝中溢出了光芒。
同时，如在地面上爬行开来的烟雾就溢出来了。一瞬间客厅就笼罩着有如云海般的大量白烟⋯⋯
所有人的视线都往阿一看过去了。这个也是，新加入进来的演出吗？无言地在问着。阿一全力地摇摇头。看来，除了门的幻影和光芒以外，好像不知道会有音乐加入进来的情况。
水晶钥匙的制作者先生感到很困惑。月小姐她们则更加地感到困惑。
然後，艾蜜莉酱就以放空般的眼神「啊，大概是拉娜小姐，她曾说最近很努力地在演奏乐器⋯⋯」地在嘀咕，而浩介先生则「啊，应该就是拉娜那家伙，她很积极地在问乾冰的制作方法⋯⋯」地在嘀咕。
不久，在漩涡状的白烟，後轮光的光芒中，就看见一个人影就出现在完全往左右两侧打开来的门的深处。由於逆光相貌无法辨认出来。
最初的一人。摆动着肩膀，以装模作样的行走方式缓慢地在前进。还有，一双兔耳。
接着，在打头阵之人的两侧，就有着二道娇小的人影。果然，还是用摆动肩膀夸张地模样在前进的行走方式。一歩一歩，以脚尖如同在抚摸地面一样，给人有一种很性感又洗练的步伐。并且，有着兔耳。（注：肩で风を切る，这种姿势就是抖肩舞那种前後夸张摆动肩膀在走路的样子）
而在他们的两侧，更有二道人影。这二人，看上去就有着女性的轮廓。手就插在就快要折断掉的腰上，将很不现实的长腿交叉着往前在行走。彷佛，就像模特儿般的走路方式。当然，她们都有兔耳。
接着，在她们的深厚还有四人。同样地摆动着肩（略）──以及，有着一对兔耳。
就在阿一他们的表情一脸复杂，浩介则双手摀着脸在隐隐苦闷，而艾蜜莉在仰望天空时，搅拌着如云海般的白烟现身的他们就是⋯⋯
「天灵灵、地灵灵，呼叫老大」
「不，叫个毛啊」
领头的男人，就发出响亮的声音来了。而且，阿一的吐槽也响彻开来。技能「突发性兔耳收听困难」发动！
领头的男人无意义地就抬起单脚华丽在转圈！超厉害的！肯定是有练习过！
「穿越时空、穿越大地、穿越世界──」
「为了老大。我等前来」
「给我自重一点」
接着兔耳少年和兔耳少女。就从大鹏展翅的姿势，很流畅地就转圈起来。就连兔耳也跟着大幅度地在摆动着！
「怎样，很让人刮目相看吧」
「我等正是黑暗的一族。是有如会啃食光芒的终焉之牙」
「不对，是森林里的兔子吧。话说回来，现在已经亮到不行了不是吗。後轮光，都在照射着不是吗」
二名兔耳淑女，充分地在展现连世界级的模特儿都会赤脚回避开来的姣好身材。将头发往上撩起，性感地弯起邀来，转起──圈圈！正是洗练的极致！
另外，在後方的四人也同样从右边依序（略）
浩介遂而用双手将耳朵摀起来，开始在沙发上坐起三角座了。将脸整个埋在膝盖里面全力地在逃避无情的现实。顺便，更还有另一个人肯定也全力地在逃避了。
艾蜜莉酱，乖喔乖喔地用很温柔的手法在抚摸着浩介的背。
领头的男人有如舞台演员一样将双手敞开，扯开可以让附近都听得到的声音了。
「畏惧吧、叹息吧、絶望吧！我等，只是作为一身狂妄的霹雳神的化身，真红和灭白的圆舞曲，白鬼神红的魔皇帝南云一陛下的护身短剑！更是蠢动着的闇狩鬼！」
不知从何处，响起了咚咚咚咚地有如鼓声一样的声音，下个瞬间，烟雾一下子就吹飞开来了。然後，不知不觉就随着被摆放在脚下的照明魔法具，聚光灯就从正下方被打亮了起来！
然後，就一起转圈圈圈圈圈了！接着，就各自随意摆出属於自己的JOJO立，堂堂正正地做出宣言了！
「『『『『我们是郝里亚！！！』』』』」
现场被痛到不行的寂静支配了。
阿一，不知道什麽时候就将耳朵摀起来，在沙发上呈现出三角座。整张脸埋在膝盖里面全力地在逃避无情的现实。肯定，心里那絶对不会消失的厨二病，无疑也在全力地逃避当中。
依靠在一旁的月，则秀秀地以很温柔的手法在抚摸着阿一的背。
「好好好！表演得很好喔！都感到满足了吧！你们看，维持传送门也不轻松！快给我过去！」
在唔、咕呸、咿咿这些悲鸣响彻开来的同时，兔耳们陆续就被从传送门的另一边被扔过来。有拿着乐器的人、拿着团扇的人、更还有拿着装有乾冰的容器的人，他们就是在传送门的对面那边进行演出的人员吧。
连瞥都不瞥脸上沾有乾冰在发出兔耳青年，希雅就从传送门的另一边回来了。拳头上附着的红色是什麽，任谁都不会去提起。
「阿一先生！我回来──」
「老大！『灾祸的冥府绅士・罗刹蜃鬼的自然灾厄』卡姆莱特・莫尔斯・艾克迪奇斯・郝里亚，前来拜见！感谢您这次将我等找来老大的世界，我等郝里亚一同，感谢的心意无以言表！诚挚地，深感荣幸！」
和之前不同⋯⋯，阿一虽然这麽认为，但忙於缩在自己的殻里变得很渺小而没有反应。絶对，不想让在旁边的人彻底地当成自己是怪人。
然而，不管那必须去敬爱的老大的样子。到来的郝里亚们便陆续报上姓名了。
「时隔一个月了，老大！我『深渊・正妻（阿比斯・辛德蕾拉）』拉娜英菲莉娜・费莱德・郝里亚，拜见！」（注：括号内都是称号上面的小字）
「我是『必灭狂乱（死亡・狂诗曲）』巴鲁多费鲁多・迪拉尤尔・郝里亚。老大！下次，也请您要绑架我！」（注：ラプソディア/ῥαψῳδία，是狂诗曲、狂想曲的意思）
「等一下巴鲁多费鲁多！禁止偷跑喔！老大！我是『外杀鏖华（杀手・那哈多尔）』涅雅修塔特尔姆・阿迪卡・郝里亚，参见！一码归一码，拉娜英菲莉娜太狡猾了！请务必要绑架我！」
「小孩子们都闭嘴。吾主，我是『空裂葬狱（死神・地狱）』美娜斯特莉亚・迪亚波尔斯・郝里亚，会随侍在侧！可以的话就以此为契机，让我永远在您身边！」
「老大！我一定会派上用场的っ。我这个『雷刃（略──）』」
总之，阿一认为。这些家伙，要比以前变得更强大。已经，都不知道该说什麽才好⋯⋯了。
到底就连月她们，总是挂着苦笑的表情都变得复杂起来了。
看来，郝里亚们对於能够来到老大的世界使情绪就处於ＭＡＸ的状态下⋯⋯不如说，似乎已经天元突破了。肯定，都彻夜了好几晚在思索自己的新名字。还有，命名的意思或根据，肯定都很适切。语感的重视是必要的。
眼神空虚的浩介，「嘿嘿っ，我，预定要去当这些人的族长喔？你们相信吗？」地一边在眺望空中一边在说话，而可以看见艾蜜莉则是「振作一点，浩介！」地在抱着他，阿一则在想办法将精神挺住。
比自己的状态还要惨的人就在旁边，总觉得自己还好多了！这家伙。
而，就在这时候，
「郝里亚的各位哟！终於来了啊！呐喏！我正是『魔王的女儿』缪・南云呐喏！」
在沙发上摆出金刚般的站姿，使双手呈现出十字交叉这种感觉的JOJO立！缪摆出了得意的表情！
不仅卡姆莱特──而是来自卡姆他们都「噢噢！缪殿！真是棒极了的自称啊！」地在赠以称赞或掌声。
蕾蜜雅忽然间就倒了下来，而缇奥则急忙去将她给搀扶住。蕾蜜雅妈妈，似乎将女儿的未来和郝里亚的现在重叠在一起而意识远去了。
「亲爱的っ，缪是怎麽了！缪！」
「啊啊っ，我都明白，蕾蜜雅！」
彷佛就像是女儿被诱拐走了的母亲，和被妻子紧抓着的丈夫的样貌。
阿一，就这麽从後面将露出得意的表情转了一圈的缪抱起来後，姑且，就把「要以父女之姿报上称呼吗！？」让双眼发光起来显露出期待感的郝里亚们都痛揍一顿了。然後，缪就显露出斥责的样子了。
缪虽然是露出了「明明爸爸有时候也是那种感觉⋯⋯」难以接受的表情，但似乎是总算能接受了。那一声的嘀咕，却使得阿一爸爸的心出现了一道很深的裂痕。
然後，重新振作起来的阿一便咳嗽了一声。
「啊～，怎麽了。嘛，总而言之，你们终於来啦」
「谢谢您，老大。对於您愿意听我等寻找据点的要求，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这次是先行调查。几乎就像是在观光在享受。希雅也是，要好好地带家人去参观一下这边的世界」
听到那番话的卡姆一看到希雅，就发现她已经是一副有点不好意思的表情在使兔耳焦躁不安了。卡姆也一样，一整个厨二病的重症患者的模样消失不知道到哪里去，而显露出一副如父亲般的莞尔笑容。
这次，郝里亚他们会前来，就是在托达斯的基业已经稳固下来，就连在地球也为了要帮上阿一的忙所订立出来的心方针。
因此，便请求帮忙寻找在地球上的据点（主要是向希雅），尽管如此，姑且也为了想让希雅看看顺便这边的世界的要求，才会与这次的来访相结合。
顺便一提，到底所有的郝里亚族都过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便派出二十名精锐来访。
「父亲大人。要不要早点去街上看看呢？」
「说的也是啊⋯⋯⋯虽然对被希雅她们修缮过的据点候选也很在意，不过，我们的知识是不知晓这边的世界的啊」
「是的。稍微习惯一下空气会比较好哦。因为父亲大人你们的脑子比较那个一点！请用你们的肌肤好好地去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和常识！」
「啊啊，没错啊。还有，『脑子比较那个』是什麽意思，希雅」
希雅爸爸，很华丽地就无视了被女儿很自然地骂人吐槽。
阿一露出苦笑开口了。
「对了。就适度地在街上绕一绕，就这麽在外面吃饭吧。再说，二十个人一拥而上也有点那个啊」
「⋯⋯是分批开来会比较好这个意思吗，老大」
「对。拉娜的话，跟远藤一起比较好吧？也是为了那个原因才叫你过来的」
拉娜，对能被老大关心而落下感动的眼泪同时便往浩介那边扑了过去──然而，艾蜜莉酱发动拦截了！
话说回来，虽然就只是如猫一样「噗吓─！」地介入进来而已。最终，就在一瞬间就一齐被紧抱在一起了。（注：噗吓，是猫露出牙齿在做威吓的举动）
「话说父亲大人。分组──」
就在希雅想要说出来时，那句话就在说到一半时就被盖过去了。就如言语所显示的那样，是被卡姆他们显露出来的险峻气氛给盖过去了。
「哼。那麽，就以族长的命令。我和老大一组。其他人就适当分一下吧」
杀气！
「族长，你找死吗？」
「不如说，要宰你了」
帕鲁君，用笑容比出要砍脖子的手势。
涅雅酱、装备上墨镜！两手上的小太刀准～～备好了。
二人明明同样都才十二歳，散发出来的氛围却如同身经百战的战士。
「不管是希雅或拉娜都太狡猾了！为什麽只有我的春天还没有来啊！至少应该要被允许可以随侍在老大的身边！希雅并不可怕！我要加油！」
美娜小姐，因为常常被好朋友的拉娜拉去聊恋爱八卦，好像使她的精神受到很深的压迫。似乎想要排除掉族长，去挑战希雅，而随侍在老大的身边。
其他的郝里亚们也同样，都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和老大一起去观光！而陆陆续续将墨镜戴起来，把不知道放在何处的小太刀或匕首给拿出来了。
「你们这些家伙⋯⋯想以下犯上胆子真大啊っ」
卡姆先生散发出杀气。老大身边的位置是絶对不会退让的！满溢出这番兔耳大叔的热烈想法来！
南云家，就将要展开一场郝里亚之间的血腥『随侍老大身边的侧争夺战』了。
「⋯⋯嗯。阿一，很受欢迎」
「爸爸，很受欢迎呐喏～」
「父亲大人你们，真是很喜欢阿一先生呢～。姑且，美娜小姐被逼急了的状况真的很可怜⋯⋯必须快点想点办法」
「主人哟。这下子，已经没有比集团旅行更好的方法了吧？」
月她们向阿一投以难以言语的表情。香织和雫则拼命在劝谏卡姆他们。浩介也同样，对拉娜「来吧，浩君！身为下任族长，这时候要有气魄地说出来！」地被逼去乱搞，在显露出一副死鱼眼来的同时像是在回应期待似的站了起来。
姑且，因为这里是南云家的客厅，
「艾亚丝、诺因。解决他们」
收到─！，不知不觉桌子上就出现二只阿剌克涅，将二只被改造过的脚伸了出去。超小型的震撼弹被发射出去了。在命中对象的瞬间会施以电击。
与咻咻咻这种微妙又很可爱的射击声同时，就有无数「啊噗！？」这种的悲鸣被发出来了。
短短几秒钟内，南云家的客厅里就出现了一座兔子的屍山⋯⋯
另外，二只阿剌克涅的真实身分，尚未明朗。
「糟糕。感觉，去观光会是自杀行为。主要，是我的我的社会地位」
阿一那百感交集的声音，小小声地回荡开来了。
话虽如此，因为有个兔耳新娘想带家人去参观地球，所以只能努力了。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可以置身事外的选项。
向希雅露出有点感到不好意思的苦笑来的同时，阿一便鼓起干劲站起来了。
在街上，到处都是吵吵闹闹的状态。
车站前的大型购物中心的附近人潮非常多。那些人们，每个人的视线都往同一个地方固定着。就有着大大地将嘴巴睁开来的人、看的着迷的人、拿起手机在拍照但不知为何就因手机无法正常运作而发出絶望之声的人等等⋯⋯
「⋯⋯惨了。只有要他们注意言行，都忘了这些家伙是兔人族」
「啊哈哈⋯⋯⋯即使穿搭都交给蕾蜜雅小姐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很不妙呢～」
面对阿一露出如同在忍耐头痛一样的表情，使希雅浮现出了苦笑。
会受人注目的原因，当然，就出自於卡姆他们。
压制完随侍老大身边的争夺战後，最终，就将他们分成四个小组了。各小组，是由二名导游和五名郝里亚所组成。以此会去逛逛各个地方，似乎郝里亚们也会在过後会共享情报。
然後，很荣幸被选为『老大组』的是，卡姆、帕鲁、涅雅、美娜、依欧等五个人。要是争论起来会很麻烦，所以就以老大的身分下令了。这边，还加入了两名导游，希雅和缪。
另外，其他组则是，月＆缇奥组、浩介＆艾蜜莉组、香织＆雫组。
「嚯嚯。这还真是厉害。成列地如同大树一样的建筑物⋯⋯哎呀呀，真不愧是不同的世界。好壮观啊！」
「老大的举止和格调普遍地遍及开来⋯⋯虽然是有听说过，但实际目睹之後都会让人说不出话来呢」
「啊啊，各方面都和我们那边的世界不同。空气，唉，就有点糟⋯⋯」
卡姆、美娜、伊欧三人嘴上虽然是这麽说，但却是显露出一副如同惊叹，或是感叹表情在张望着四周。
每每，都会有类似感叹的叹息声会从四周传来。
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卡姆他们的美貌。
阿一一干人等，已经是见怪不怪也很知道他们的本性，就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卡姆他们是兔人族。换句话说，便是不论是谁在作为赏玩奴隷时都是具有相当受人欢迎的美貌之人。（注：赏玩奴隷，原文是爱玩奴隷。日文的爱玩有分纯卖艺或有提供性服务２种，针对兔人就有２种意思会同时包含在内，在小说中可以视为是常识）
而且，现在的装扮也很自然地就融入到现代的日本之中。不，与其说是融入不如说服装的品味很出众，而合适过头了。
卡姆，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很像是花花公子般的电影演员及穿着一身很古典让人很想去吐槽他的休闲套装，还戴着一顶中折帽。要是拿着拐杖，即便被称为是贵族的老绅士也不会有违和感吧。
美娜也同样，是整体性显得很稳重的裤装。在以圆形领口的内侧上方，虽然就披着一件长外套，但因为她本身的身材就不逊於希雅或拉娜的缘故之下，飒爽地行走着的身影肯定就很吸睛。即使被说是国外的顶尖模特儿也没有人会怀疑吧。
伊欧，虽然是穿着长裤和夹克一副显得很粗旷的模样，但在身高上要比卡姆要来的高且体格很好之下，正有着一副美男子的相貌。事实上看上去就很有时尚感。
「很受人瞩目呢。大小姐，虽然有老大在我想是不用担心，但为了慎重起见，能不能请你不要离开我？」
「嘛，没有帝国人那种令人厌恶的视线我想是没关系吧⋯⋯⋯放心吧，大小姐。我涅雅修塔特尔姆，会舍命守护你的」
将缪夹在中间，帕鲁和涅雅就往四周发出了尖锐的目光。美少年和美少女正在排除意外之事中。
二人，尽管是郝里亚，但基本上会称呼缪为「缪殿」或是单纯地称呼她为「大小姐」在献上自己的敬爱之情。
因为她是老大的爱女，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位公主大人。称呼方式充满着黑社会调调的敬爱感。
凛然的氛围，在二人那番很可爱容姿下有给人有一种很动人的反差感。不论是穿着牛仔裤和白夹克的帕鲁，或是穿着迷你裙和一件打着领带的无袖衬衫的涅雅，就给人有一种即便是小孩子也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感觉。
顺便一提，所有人，都因为神器使外人都看不到他们的兔耳。卡姆的帽子，其实是有洞口可以让兔耳露出来，不过，那也因幻术而处於看不见的状态下了。
「唔溜？帕鲁君和涅雅酱，你们在说什麽？」
歪着小脑袋的缪，是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在与二人形成对比下，正给人有一种公主大人的印象。
一切，都是在希雅的拜托下由蕾蜜雅所做的搭配。「也能成为很棒的宣传吧！」地，就全部采用自家公司做的衣服。生意头脑，非常强大。
「⋯⋯大小姐。请叫我巴鲁多费鲁多吧？」（注：这两个人称呼缪，在日文的读音是「欧就」，是属於不良风的称呼法。比较常见的是『欧就桑』或是『欧就桑马』这种读音，会解释是因为中文呈现不出来差异感，但剧情需要如果要有带入感就必须要提一下）
「大小姐，无论如何，都要叫我涅雅修塔特尔姆」
「？　帕鲁君就是帕鲁君，涅雅酱就是涅雅酱呐喏」
「大、大小姐～。求你这麽称呼我啦」
「拜托你，大小姐～」
「哎～？　因为，你们的名字太长喏。很麻烦喏」
帕鲁君和涅雅酱，二人一齐「咕噗っ」地发出呻吟声并垂头丧气了。
明明直到刚才都是一副凛然的样子，但美少年和美少女却是被一番比自己要年幼的女孩的话而显露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幸福的红色喷泉就从周遭的大姊姊们的鼻子里喷出来了！车站前正染满着鲜血！
顺便一提，绅士们的鼻子则是喷出了兴奋的鼻息。有没有人，可以找来警察先生！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极力地在将四周的喧嚣从视界中逐出去的同时，阿一就在仰望红绿灯前方的大型购物中心。
是为了让卡姆他们，知道这边世界的人们的一般生活和市场才会前来的，但现在，购物中心就只看的见游乐设施的机器在发出吵吵嚷嚷的惨叫。
明天预定是要用转移前参观拥有丰富自然的观光名胜，但现在就有一种很想快点这麽做的殷切感。
「那～个，阿一先生！大概没关系喔！」
「嗯，是啊」
要说原因，就是自己将他们魔改造过所造成的。是自作自受、因果报应。
何况，要让希雅的家人享受一下就是身为主人的自己的职责。
好，就去做吧。登场的场景虽然是内心受到了伤害，但这种程度我是不会倒下的！
看吧，在鼓起干劲来的时候，号志灯就变成绿灯了。彷佛，就像是红绿灯先生在问「没问题吧？」一样不是吗。「你的未来是绿灯喔♪」吧！
很好，出发吧。放心，不会这麽快就发生问题吧──
「那个～，可以稍～为打扰一下吗？我，是、◯◯电视台的人，可以做个街头采访吗？」
阿一的头上飞出了「！？」来。
「呼嗯？是在说我吗，漂亮的小姐」
「哪、哪有，说我很漂亮什麽的⋯⋯」
阿一一回头，那个地方就有着在进行街头采访的电视台工作人员，以及向对方投以微笑的卡姆他们的身影。
美男美女军团，果然很显眼。
面对花花公子般的老绅士，就使得有点心花怒放起来的女记者，红着脸颊在询问起名字来。是模特儿的集团呢，还是演员的集团呢，就连职业也在打听着。
阿一，虽然急忙介入进去，但⋯⋯
「唔、喂，卡姆。你那是──」
「哼っ。是我等报上姓名吧？很好。那麽，就让你们好好地看看兔耳吧！」
老绅士张开口笑了！魔王桑的血消退起来。『那个』就被呈现出来了！
「我正是──」
「不会让你那麽做的っ」
老大的右直拳！
「噗哈！？　老、老大？刚才的状况明明就超棒的！到底是怎麽了！？」
卡姆按着腹部弯下了单膝，流出了脂汗。
一拍之後，女记者就「呀──！有暴徒啊！」地大声地发出悲鸣了。
无视那种状况，阿一就以满面笑容的模样向郝里亚们宣告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今後，没有我的同意禁止报上姓名。可以说的，就只有你们原本的名字。听到没有？只能报上三个字的名字。不然就会让你们自豪的兔耳永久性无毛」
「Ye、Yes，老大！我等，不会报出三个字以上的名字！」
卡姆直立不动，展现出很精湛的敬礼。其他的郝里亚们也一样就以一副脸色铁青的模样，展现出会让人着迷的敬礼了。
整齐划一的行动，就毫无疑问地呈现在四周人们的面前。
也就是说，谁是他们的老大，这件事。
希雅，单手扶住额头的同时嘀咕起来了。
「⋯⋯阿一先生。你的心情我能体会，会立刻行动起来我也能体谅。但是，现在，十分给人有那种感觉了喔？」
阿一先生，回过神来。相机就清楚地，拍下了老大和部下们的身影。面对任谁的目光都会被夺走的外国每男美女军团，会深入骨髄去顺从一名日本青年的模样⋯⋯⋯
「那个～，也可以访问一下大哥你吗？」
女记者，就以一脸惶恐的模样将麦克风伸了过去。
「老大！无论如何都要请你，传授给我们这种情况的应对法！」
「拜托了！我巴尔德──咳哼っ。务必，露一手给帕鲁我看一下！」
卡姆他们气势惊人。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们则是深感兴趣。
阿一望天了。
然後，就想到了一件事。
希望，这个不会是直播。
然後，午饭并不是要在购物中心里面吃，而是打算就去园部家的店吧。


◎哈乌利亚来了！　中
所幸，街头访问并不是直播。
用缠雷去妨碍使摄影机无法正常运作，在完全没办法录影的状态下，才使记者们作罢。非常不甘心的样子。
并不是将摄影机给弄壊，在离开到一定距离之後就会恢复正常到时就会更加不甘心吧。
将卡姆他们从闹哄哄的现场给拉走的阿一和希雅，从百货公司的入口进入到里面之後就大大地叹出一口气来了。
「阿一先生，你没事吧。精神上的」
「有一种被一口气削减掉的感觉，不过，还可以。但是，不可以松懈啊，希雅。注意力要集中。不然──会死的喔」
「不，你当成哪里的战场了呀。这里是百货公司──」
「老大！好厉害的地方啊！想必这里会有很不错的武器吧！」
「这附近都是卖衣服的呢⋯⋯⋯老大，工具类的东西在哪边呢？我，差不多该要补充一下钢丝了」
「啊，我也想要匕首的磨刀石，老大」
「有暗器之类的东西吗？很想要，从老大那里得来的暗杀之刃的备品」
「不不不，族长。还有你们也是。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来到老大这边的世界的吧？那麽，最先需要的就是炸弹吧！老大，最好的炸弹就拜托了！」
总而言之，被卡姆及伊欧以热情的眼神看过去的妇人整个眼睛都瞪大了。游移起来的眼神，肯定是在犹豫要不要报案的证据吧。
希雅，发出「啊哈哈⋯⋯」地乾笑声了。
「我要更正。这里就是战场。如果大意的话，就会心烦意乱。还有，没有去报案的说」
「或许去五金超市会比较好啊」
虽然没有炸弹或暗杀之刃，但材料上说不定一应具全。至少，能制作出顶尖之物的东西品跟山一样多。
话虽如此，那里就有铁撬及链锯。对阿一来说，并不想让郝里亚装备上这两种东西。
森林中，要是有一群兔子装备有『类似铁撬的东西』或『链锯』⋯⋯会是一场恶梦。如果是恐怖电影的话，会给人有一种超过了１３号星期五里的那个人的恐怖感。
摇了摇头将恐怖的想法从脑海里赶走的阿一，既用心又周到地传达给卡姆他们那并不是武器之类的东西，到底只是一般市场也都很慎重地告知了。为的就是不犯错而发生去向店员询问「我想要炸弹，请问放在哪呢？」这种事情来。
卡姆他们虽然有点感到丧气，但今天是为了要认识异世界的生活的一角才前来的，就将不是来补充武器的话给接受下来，姑且，就老老实实地跟在阿一的身後了。
「呼～嗯，没有武器类的东西虽然很可惜，但是，还真是相当灿烂啊。彷佛，就像是帝城的谒见之厅或是宴会的会场一样」
卡姆吐露出佩服的声音了。有三层楼高的通风井的部分，不只是天井的照明，就连各家店舖的照明也相当地灿烂。
「随便看看没关系。有兴趣的话就说。但是，不能随意行动。就一句话，先说好。听好了，絶对喔？是絶对喔？」
「⋯⋯是玩笑话吧？」（注：原文ふりです，有搞笑、逃走的意思。这句只能翻意思比较接近的，不敢说翻的很正确）
「大错特错」
族长先生贼笑起来汲取了老大的意思。为什麽会对那种地球的文化（？）这麽熟啊而想让人吐槽了。
有着三层楼镂空开来的楼层，基本上几乎都是在卖名牌服饰和包包的店舖。是这个缘故吧，对郝里亚来说似乎就没那麽令人感兴趣。日本人会穿着怎样的服装、价格多少的衣服呢，除了要学习这些之外就都看不上眼。
「唔～嗯，美娜小姐、涅雅酱。你们对洋装没兴趣吗？你们看，这边的，很适合美娜小姐吧？是不是很可爱呢？」
希雅，对同样是郝里亚的女生们对於时尚方面全然不关心而苦笑起来的同时，就指向某家店舖的展示橱窗了。
美男美女的集团，理所当然地在百货公司里就显得很醒目。注意到希雅停下步，女店员的眼睛就叮铃地发光了。以完美的笑容，快速地靠近过来。
如国外的模特儿的二名美女。就使得不论是在店里的女客人，或是路过的人们都若无其事地往他们看了过去。
在那样的情况下，从上到下专注地在看希雅所指着的长裙展示柜的美娜⋯⋯
「动起来好像会很不灵活。会妨碍到战斗的样子」
「⋯⋯」
店员停下了脚步。女客人们发出了「诶？」地一声在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这、这个嘛，美娜小姐。这是平时所穿的衣服喔？是稍微要去买个东西时会穿的东西，这种时候的──」
「哼。你真是不为所动呢，希雅」
「什麽？」
苦笑着的同时，面对在说这不是战斗服的希雅，使美娜相当看不过去地以像是在说「真拿你没辙」的样子耸了耸肩膀了。希雅，多少显出感到很不爽的表情。
「日常穿着？买东西？你在说什麽啊。我等可是郝里亚啊！与战场常在的心怎麽能忘记呢！」
「哎～」
不知为何，希雅就被姊姊般的家人在说教了。而且，就连卡姆他们也一样，被投以了「看看你希雅。那种事情真的能胜任老大的妻子吗？」地被吓到了的表情。就使得希雅更加感到不爽了。
但是，要忍耐！因为，希雅是一个能干的兔子嫁娘！看不见的兔耳颤抖是不可避免的。
女店员，「啊，这些人或许是很难搞的类型」而停下脚步了。虽然铁壁般的莞尔笑容一丝不乱，但步伐已经完全停止。进入到见机而动的状态中。
美娜，一点都不在意四周的状态，
（这是个好机会！身为希雅的姊姊，如果说想要守护不中用的妹妹，或许随侍在老大身边是可以被允许的！库库库。我没有想歪喔，希雅。姊姊我已经来到临界点了。每次听到拉娜和你的情事，都在让我的心出现裂痕啊！）
美娜，在内心里发出漆黑般的笑声。就这样，打算利用希雅所挑选的衣服，展开自己应该要在身旁的论述。然而，
「啊，够了っ。服装不都一样嘛！偶尔穿穿可爱的洋装也不错嘛！今天的衣服就很出色喔！」
（哼っ，你太天真了，希雅。天真过头了喔！现在穿着衣服是裤装。而且，是拜托蕾蜜雅小姐所挑选具有伸缩性布料的东西！也就是说，与战场常在的心得是不容侵犯的！连那种事情都注意不到的你，果然是需要我的监督呢！）
而，用了０・０３秒进行思考的美娜，就以夸张到不行的过度反应回答了。
「哼っ，希雅你真是的。真是个不成材的妹妹呢。好吧？这是──」
「呐，阿一先生。这种长裙，不觉得很适合美娜小姐吗？」
「嗯～？　嘛，很适合不是吗？」
「店员小姐！请给我这边的商品！」
美娜小姐，啪的一声弹起响指改变立场了。直到一瞬间之前在内心里的谋略，就往远方飞去，
（哇～～～♪　被老大夸奖了呢～♪）
满心雀跃着。顺便一提，美娜今年二十三歳了。
看不见的兔耳在焦躁不安的同时，就越过自己所理解不出来的希雅的表情往店员小姐那边过去了。
另外，郝里亚们的身上都各自都带着一定数额的日币。是『第一次的购物』。是学习货币的价值和计算的一环。
因为是名牌，在其他店员去准备价值不斐与展示柜中同样的衣物之际，美娜便嗯嗯地在呻吟，且拼命地在计算手头上的钱。
就在等待算帐时，阿一的衣服下摆就突然被拉动了。阿一「嗯？」的一声将视线看过去时，在眼前扭扭捏捏着涅雅⋯⋯
「老、老大。我、我也想要洋装，的说。会、会有适合我的吧？」
以楚楚伊人的样子仰望，兔耳少女的言外之意就是「想要一套适合老大的衣服」地在撒娇。
在来往的行人之中，似乎有绅士在。往来而过时会摆出一个华丽的转身，然後就以月球漫步一边在凝视着涅雅一边在行进，就和一名身材不错的大婶猛烈地撞在一起。发出了啪这种很悦耳的声音。凝视美少女的代价，似乎就挨了一记大婶的巴掌。
涅雅的态度使缪慌张了。
「涅、涅雅酱！适合涅雅酱的洋装，缪和希雅姊姊会帮你选喏の！」
「诶？大小姐，但是呢，我对老大⋯⋯」
「不要说不好听的话喏！首先っ，就要由缪和希雅姊姊来选！之後再去问爸爸好不好看就好了的喏！」
缪的气势汹汹十分惊人。咔地紧抓着涅雅的双肩，以鬼气逼人的样子在说服（？）涅雅。
「就是说啊，涅雅酱。缪酱说的没错。不然──」
「不、不然？」
「就会让你穿上一件很吓人的黑龙毛衣喔！」
「还有，可能会穿到满是♡的图案品味糟糕到不行的毛衣喏！」
阿一先生，似乎被认为是一个挑选爱女衣服品味很糟糕的人。顺便一提，所谓黑龙毛衣，是在毛衣上印上『黑龙』，爱心的毛衣，则是到处印有心型图案的毛衣。
前者是缇奥用的，後者是月用的。二人同样，在穿上它时都显露出前所未有又难以形容的表情。
「涅雅酱很可爱喏！只是不可以给爸爸选衣服喏！」
「饶了我吧，缪」
阿一的眼神已经放空了。总的来说，是往某个地方在注视着了吧。
是遥远的过去呢。自己的前科呢。亦或是只是非现实的世界呢⋯⋯
卡姆很温柔地拍拍阿一的肩膀了。阿一将视线动起来时，那里就显现出一副理解和深具共鸣感的眼神。那就是，被花样年华的女儿，朝内心给予了一记破壊之杭的父亲会显露出来的表情。卡姆也同样，有被希雅给刺伤过吧。
阿一，浮现出无暇的笑容点了点头。是同为父亲，心灵相通的瞬间。
之後，阿一他们就无精打采地，站在总觉得很兴高采烈地在挑选衣服的女性们的身後了。
途中，只有帕鲁被希雅和美娜当成换衣娃娃，「住手！无论如何都不要这麽做！老大啊，救我啊！」连这种悲鸣和恳求都无济於事让人换上女装而变的很失魂落魄⋯⋯
因为必灭的巴鲁多费鲁多是个坚强的男人，所以一定没问题的。
之後，阿一他们就进到位在五楼的杂货店了。在那里，卡姆他们成就了革命性的相遇。
「老、老老老、老大！」
「干嘛啊，卡姆。那麽大声做什麽」
在离有段距离的地方，盯着拿在手上的钱包看的卡姆就传来很大的声音。在周遭的人们以发生了什麽事情在注目下，往阿一靠近过去的卡姆，就亮出那个了。
「这个っ，这个是什麽啊！？」
「钱包啊」
「那东西看就知道了！不是这个，是那个！」
响起哔哩哔哩的声音。
钱包打开来了。
卡姆，再次把钱包给关上。连声音都没有，钱包的袋口就关上了。
再次，哔哩哔哩！
「什⋯⋯麽」
伊欧，惊愕地睁开了眼睛。
「难道说⋯⋯这是神器？」
美娜，用颤抖着的手，拿起另外一个钱包。哔哩哔哩。哔答。
「这、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帕鲁少年，如死鱼般的瞳孔恢复光芒了。咕噜地吞下了一口口水。
「⋯⋯」
哔哩哔哩哔哩。哔答。x4（注：x4是我标的，都是状声字。原文重复了四次⋯）
涅雅酱以无言又面无表情，一昧地重复在玩哔哩哔哩。
「⋯⋯是叫做魔鬼毡的东西」
「魔术⋯⋯果然，是魔术啊」（注：マジックテープ，魔鬼毡这种东西。而阿一给他们的钱包是魔鬼毡黏贴型的。卡姆会魔术魔术这麽在说话是「マジック/MAGIC」这个词给了加分作用。至於上一个注释的状声词，则是在撕下魔鬼毡所发出的声音）
阿一苦笑着的同时，就说明了制作出来的魔鬼毡。在知道这是纯粹是制作出来的机能，就使卡姆他们显露出更加感叹的表情。
「这竟然⋯⋯这个，这个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有多感动啊」
的确，阿一也觉得是划时代的天才发明，但当用惯的东西被称赞成那样时，就会显露出难以形容的表情来吧。
另外，阿一在想，希望涅雅酱不要用无言又面无表情在撕来撕去。带着笑容的女店员，不安地就拉开了一段距离。
阿一，让表情有点抽搐起来的同时，就将涅雅手上的钱包给拿起来了。
「啊っ⋯⋯」
涅雅酱，显露出不曾见的悲伤表情！彷佛就像是宝物被人给拿走似的。眼睛蒙蒙地就湿润起来，可以看见兔耳无力地垂落下来的幻觉。
阿一，就因这番举动而有了很深的罪恶感。
不禁，
「因、因为还在买东西，这个就回家後再玩」
涅雅酱的表情哇地闪耀起来了！那已经是，如同百年乌云一扫，眩目的阳光照射下来一样的闪耀。丝毫没有平时那副冷酷战士般的表情。
兔耳和兔尾巴激烈地在摆荡着！隐约地显现出可以破壊掉幻术一样，那份强烈的喜悦！
「我、我会当成宝物的！」
「欧、噢。不，别这样只是放有一千元的钱包。一听到这个，总觉得很令人感到悲伤」
这时，帕鲁少年就一步亦趋靠了过来──不只是他，就连卡姆他们都聚了过来。以无言，可是，又格外闪耀的眼神，悄悄地将钱包给递了过来。
「⋯⋯因为，已经有买钱包这东西了，就请你把它放回去」
「一事归一事。一码归一码，老大」
对帕鲁少年而言，发现到的人类的智慧结晶，将它赠送给老大乃是一件大事。
阿一向郝里亚们露出微妙的表情来的同时，就在收银台那边买下五种颜色不同的钱包。在店内被撕撕黏黏过的钱包全都被收回去，就使得女店员的笑容也显露出真正的微笑了。
因为很难得就没有包装起来，阿一就把它们交给卡姆他们了。卡姆他们全都露出喜不自禁的表情。
特别是，涅雅，
「耶嘿嘿⋯⋯」
已经，展现出暖呼呼的笑容。不论是战士般的面容，或是厨二病的症状都完全看不出来。
「谢、谢谢你，葛葛！」（注：原文是欧尼酱）
「！？」
阿一的头上冒出『！？』了。不由得就显露出会使人倒退一步的惊愕。
涅雅，对自己的发言在一拍後就注意到，而急忙「失、失礼了っ，老大！向您致上感谢！」地重新说了一遍。
但是，在看见与年纪相仿帕鲁所展现出来的暖呼呼的笑容时⋯⋯
「糟了，希雅。我，或许知道怎麽让这家伙恢复正常的办法了」
「是超过容许量的『喜悦』呢！这就快点，告诉艾蜜莉酱吧！」
相遇时的当初，郝里亚的孩子们基本上会以「葛葛」来称呼阿一。在那本质显现之下，加上刚才那番平和的气氛⋯⋯
就显现出症状得到改善的徵兆。
阿一和希雅相互点了点头，无言地做了一个击掌。艾蜜莉酱！是好消息哦！
之後，就去爆买了魔鬼毡的束带，加上超热衷於气泡缓冲材（有许多一颗颗装有空气小孔的垫子。可以哔啵哔啵地玩的东西），这个人类的智慧结晶Part２而大吵大扰使店里面的人都离开⋯⋯
途中，在玩具区，就遇见以前揍过阿一的『会动歪脑筋的自由业』的头头和少东。看来好像是来买孙女的生日礼物。会直接来买，似乎是相当疼爱自己的孙女。（注：这个是文库４中番外篇「白崎香织十七歳 专长是突击」这篇故事中所出现的角色）
那二个人，就因为卡姆他们的装扮，和对阿一称呼而「你，果然是黑社会的头子！」地惊愕且约略可以接受而扯开嗓门大声起来了。
而且，那阵叫喊声还往四周传播开来，演变成不良组织要在大白天的百货公司里了举行聚会了吗！？就这麽引起骚动起来⋯⋯
不，在玩具区相遇的混混和黑社会是什麽意思啊，使阿一吐槽了起来⋯⋯
於是，在听闻老大输给了与自己工作相近的人们的卡姆一行，就为了让他们知道到底是哪边比较强，就一边瞪着对方看一边很跩地在报上姓名⋯⋯
难道，不是聚会，而是对抗吗！？　使保全们战战兢兢地跑了过来⋯⋯
压制住并让所有人都沉默下来，总之，就在离开现场来到屋顶时那个地方正在演出英雄秀，那名英雄的名字不够响亮！就把想要乱入过去的卡姆他们严加看管起来⋯⋯
接着，最终，在屋顶上看见警示灯而知道被人报警了，就急忙从百货公司里逃出去了。
就这样现在，阿一他们就坐着地下铁在移动中。
「呐，真的要去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吗？」
「当然。虽然有听希雅说过，在日本不是有所谓叫做『圣地』的地方吗。过去，我们将老大带领到神圣之处的大树那里，这次，就请老大带领我们前往圣地⋯⋯总觉得能感受到命运般的感觉」
「不，一点都感觉不出来」
视野的一角映入着一个人沉浸在深深地感伤之中在点了点头的卡姆，阿一就看见坐在他身边的希雅正定睛不动地在看着他。
「诶？为什麽啊，阿一先生。秋叶原是圣地吧？不论是义父大人和义母大人，就连职场上的各位都这麽说的喔？」
「⋯⋯因为你听到的对象，所有人都是同业啊」
没错，沉浸在次文化里的人们的圣地，就是秋叶原。那个地方，正是应卡姆他们的要求现在要去的地方。
说也奇怪，今天是歩行者的天国之日。在应该很热闹的那个地方，虽说有用幻术神器隐藏起来，但带着一群有着真正兔耳的人⋯⋯
太可怕了。阿一全身颤抖起来的同时，就下定了彷佛就像是要去进行决战的勇者那种觉悟。一切，都是为了要『款待』兔耳老婆的重要的家人。
就这样，
「喂，帕鲁、涅雅。坐好。你们是小孩子吗⋯⋯不，是小孩子没错」
明明在地下铁内是看不到什麽特别的东西，但帕鲁＆涅雅这二个年少组却是跪在座位上将视线往外看。在缪，一句「帕鲁君和涅雅酱你们，要有礼貌喏」被指谪下，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地就重新坐好了。
「对物起，老大、大小姐。没想到，这里居然会有类似大迷宫那种地方」（注：すいやせん，开头那句。是小孩子发音不标准所出现的语误）
「有很多的横穴或是门呢。老大，是多大的规模呢？」
「迷宫⋯⋯不，哎呀，确实，因为是类似迷宫一样地下空间所以要说是地球的地下迷宫也没错⋯⋯规模啊」
总之，就用手机显示出地下铁的路线图，将它秀给他们看。就因为范围很广，不仅使帕鲁他们就连郝里亚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了。
「这个好厉害。有多深呢？有来到老大掉落下去的奈落那种等级吗？」
「没有，到底不可能吧。说到底这是为了长距离移动所使用的地下通道。即使范围很宽广，但深度却是远远不及奈落。再说，都市的地下也似乎有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空间。实际上，虽然不知道规模有多大，但⋯⋯」
「嚯⋯⋯」
听见阿一的说明，就使得卡姆的眼神显露出怪异的光芒。
阿一回以不快的眼神。
「不觉得，这里是不错的据点候补吗？」
「！不愧是老大！目光独到啊！」
「放弃，真的给我放弃。整个地下遍布郝里亚，真的很吓人。完全会成为都市传说的啊」
「是这样吗？真是遗憾啊」
说是这样说，但眼神却还是显露出诡异的光芒。总觉得，就连帕鲁他们都是「哎呀，超兴奋的耶！」的感觉，用闪亮亮的目光在看向窗外。
说不定市中心的地下，被兔子们给占领的日子近了⋯⋯
在这样的过程中，电车抵达秋叶原站。站在月台上，随着电车离去的背影⋯⋯与其说是这样，倒不如说是将向不断在深处而去的地下空间投以好奇的目光的卡姆他们拖着走，阿一他们就上来到地面上了。
对阿一来说是熟悉的景象，但对卡姆他们来说因为会给他们带来惊讶的东西很多，所以就像个乡下来的人不停地往四周张望了起来。
「既然是圣地，还以为会是更安静一点的地方，但居然，有这麽多的朝圣者真是令人惊讶」
卡姆的发言，使阿一显露出一副微妙的表情而视线移开来了。
以就像个混在人群里的暗杀者的动作一步一步往前进，阿一就去拜访许多相识的人所经营的店舖。因为和父亲愁一样都是很热情的人们，所以阿一自幼就认识他们了。
没有去普遍在国内有开店的店家，理所当然，就是针对郝里亚而来的对策。
果然，一进到店里，就看见正在放映当季动画的宣传影片，就使得郝里亚们摆出姿势模仿起那些台词了。
虽然让店里面的人大吃了一惊，但卡姆他们怎麽看都是外国人，便显露出温暖的眼神而无视了。不愧是，圣地的朝圣者。
因为是一间可以花上读完一本文库本的商店，卡姆他们就分散开来，用一副就像是要去挑战决战般的认真表情在找书了。（注：一般读一本９～１２万字文库本大概会花上２～４小时）
「可以的话，我想要属於我等郝里亚的圣书」
「犯人是凡妮莎吧」
「她，和我的家人性超合的喔～」
阿一和希雅一瞬间就察觉到了。郝里亚会来到秋叶原，好像就是为了要寻找圣书。
「老大！老大！请看看这边！」
「您、您觉得如何！」
「嗯？　⋯⋯」
听见从店里深处所传来的美娜和涅雅的声音，使视线往那边看过去的阿一目击到了。
那个地方就有着手办的展示柜。
而且，有二名兔耳们就在模仿女主角们的性感姿势。没错，正擅自将神器拿下来露出兔耳中！
因为是模仿女主角的兔耳所以就没关系！也可以这麽认为的吧。美娜摆出会强调出胸部的姿势，而涅雅则是趴在地上摆出抬头仰望的姿势。看着阿一的眼神则是，「快夸奖我，夸奖我！」这种在诉说着很期待且又闪闪发光。
总之，就有好几名好像忽视力的耐久値一瞬间降到零的客人们就喷血了。还有，几名合掌在膜拜着。似乎是在向没有一句抱怨的兔耳美女美少女就摆出性感姿势来的神和本人们献上感谢的样子。
然後，被恳求去发表感想的阿一於是，
「抱歉。希雅，比较像。而且，希雅要更拿手」
「你在外面说什麽啊！」
一本正经地断言是老婆这边比较好看。涅雅无力地垂下了头，美娜也趴在地上「可恶可恶啊っ」地在拍打地面。
面对果断地将兔耳美女和美少女给批评了一番的阿一，就在客人们投以战栗的表情时，阿一很快地就替二人重新戴上神器了。
从那之後经过了一段时间後，就带着看上去像是找到与圣书相应的漫画而露出喜不自禁的表情来的卡姆他们，就适度地在街上走着。
得到了人类的智慧结晶，和圣书的卡姆他们似乎已经有了相当的满足感，事实上就显露出一副很老实的样子。很纯粹地，在享受异世界的氛围。
「爸爸。肚子饿了喏」
「也对，时间上差不多可以过去那边了吧」
缪的眉头很困惑地就皱起了八字。一只手在摸着肚子，看来好像是从很早之前就在忍耐了。今天因为也是招待郝里亚的日子，所以才会以卡姆他们为优先吧。但是，那也差不多就快到极限了。咕噜～地，就开始响起一阵很可爱的空腹音。
确认过时间的阿一，就将缪抱起来表示赞同。
会去园部家的西餐店维斯德莉亚，就是为了不要给其他客人添麻烦，虽然前往的时间比预定要晚了，不过，时间带上多少很不错。
顺便一提，就在女性们在百货公司里沉醉挑选衣服，而帕鲁牺牲了尊严的时间里，阿一就有向维斯德莉亚联络过了。好像就是正在那边帮忙的优花接电话的。一听到是郝里亚的团客时，似乎就使得声音有些颤抖了起来，但⋯⋯
以及「你要更早一点说啦！不然就没办法好好招待了！」地怒气冲冲了。然而，拒絶的选项打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的关系，果然维斯德莉亚就是自己心灵上的绿洲。
郝里亚都很老实，前往的时间也在不错的安全时间带上，就使得阿一的表情就放松了下来。没错，放松下来了。不可以接近危险的注意力，稍微地放松下来了！
「你说什麽！异世界里居然有我们的同族！？」
诶？当阿一追上卡姆他们的视线时，就发现那个地方有着正以很有活力的声音和表情在揽客的兔耳女仆小姐。是圣地里的住民。
「不，族长！请看清楚一点！那家伙⋯⋯是冒牌货啊！」
帕鲁君，以「犯人就是你！」类似侦探的样子指摘了。
伊欧显露出一副难以理解的表情。
「虽说是冒牌货，但为什麽我们自己的兽耳就⋯⋯」
「伊欧尔尼──咳哼っ。伊欧，我有听说。在这边的世界，好像『兽耳是一种属性』喔。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就会以冒牌货来补全用以提升状态值喔」
「即使是在托达斯对兽人族的差别意识也已经变的相当薄弱了，但⋯⋯有人会去寻求自己的兽耳，总觉得很奇怪呢」
美娜和涅雅，以很感兴趣的样子在凝视着兔耳女仆小姐。
「你们，如果都明白的话我想──」
地球上是不存在有兽耳的人。而且，有一部分的日本人相当喜爱兽耳。因此，絶对不能把神器拿下来喔⋯⋯
阿一虽然想要将这项事前说明重新再传达一遍，但在此之前，注意到很积极的视线的兔耳女仆小姐就往自己这边接近过来了。
「噢噢！是一群超养眼的美男美女们呢！听的懂日语吧？可以的话，要不要我们的店里呢蹦♪」
「老大，她有我们没听过的奇怪的语尾。好像是借给我们的翻译神器运作不正常的样子」
才不是，那是一种角色扮演⋯⋯
於是，阿一就针对语尾的蹦进行说明。被冷静地吐槽了的兔耳女仆小姐的笑容虽然出现了裂痕，但她好像是一个很努力又有毅力的兔耳女仆。便拼命地以笑容在掩饰着！
经过阿一的说明，伊欧和帕鲁还是感到纳闷了。
「角色扮演，是吗⋯⋯⋯可是，老大，为什麽要用『蹦』呢？」
「嗯，这点我也没办法接受。兔子和蹦，到底有什麽关系？」
「唔、没有。这个嘛，你们瞧，兔子会给人有一种蹦蹦跳跳的印象对吧？」
「确实是这样没错，但那到底只是在表达跳跃的声音吧？为什麽要发出来呢？至少，我们就没见过会在语尾加上蹦这个音的种族」
「因幡老爷，即便会发出啾！这种声音，但他没有发出过蹦这个声音吧」
「⋯⋯」
阿一语塞了。这两个家伙，干嘛对这种事情这麽认真而让脸颊在抽搐着。很自然地，为了寻求解答视线就朝兔耳女仆小姐⋯⋯
兔耳女仆小姐，带着笑容吓了一跳。帕鲁进行了追击。
「姊姊。无论如何，请教教我。为什麽，会发出蹦的声音呢？蹦这种语尾，到底有什麽意义呢？」
面对来自美少年，以真挚又切实而来的问题，使兔耳女仆小姐⋯⋯
「⋯⋯那个，对不起我说了蹦这个字。我已经不会再说了，请不要欺负我」
是笑容。絶对不会垮下来的笑容。但是，带着笑容的眼角流出了眼泪！
为了不使店里的评价降低，兔耳女仆小姐才会拼命地在应对着很难搞的外国人。她的兔耳女仆咖啡厅，一定是一间非常出色的店。因为，正有这种值得打工者借镜的兔耳女仆在。
「喂，你们够了吧。有各种各样的兔耳很好啊。会说出蹦又没关系吧！而且，这也是日本的兔耳！」
是阿一先生的解危。在四周注视着的人们，不知道为什麽都发出了「噢噢」这种感到很佩服的声音。希雅，已经从阿一那边将缪抢过来装做是外人了。
啊，缪酱，要吃糖吗？来吃吧～♪
面对向阿一，投以有如就像是在看救世主一样的目光的兔耳女仆小姐，郝里亚，还是很不留情！因为，对在模仿自己的异世界兔耳小姐很感兴趣！很纯粹、没有恶意，只更以骄傲在进行追击！
美娜，对着兔耳女仆小姐的兔耳皱起脸来开口了。
「我明白了。那麽，蹦已经没问题了。但是，我想问你。那样子的兔耳没问题吗？」
「没、没问题。没事的」
不愧是，兔耳女仆小姐。面对美娜的问题，持续这种拷问时都还能用笑容巧妙地在处理絶望，同时还可以明确地以制式化的回答来回应。她，果然是一位很能干的打工者。
「很有问题吧！」
「噫！？」
发出怒声来的人，就是将眼睛吊起来的涅雅。面对十歳出头的少女所散发出来的强大霸气，使兔耳女仆小姐蹦地跳起来了。虽然没有说出话来，但似乎体现出来了。
面对如噗噜噗噜地兔耳在颤抖着的兔耳女仆小姐，涅雅亦步亦趋地逼近过去。
「你，是在小看兔耳吗？还是，你其实是个笨蛋呢？」
「我、我我、我哪有⋯⋯」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你是不知道真正的兔耳这种东西吧？」
涅雅酱微微地笑了起来。在一旁，美娜和帕鲁也浮现出同样的举动。卡姆和伊欧就仰起起了上半身。
「阿一先生！我有阵阵而来的讨厌感的说！」
「我明白了！喂，你们！神器──」
肯定是要说不可以拿下来。
在那之前，卡姆就将从怀里取出来的小筒往地面上一砸，然後就冒出一阵烟幕。然後，到处就因为都是悲鸣声而使他们没听到阿一的话。
「就让你拭目以待吧！没有兔耳而深爱兔耳的同志们哟！这就是真正的兔耳！」
烟幕一下子就消散开来。在那里，就有着五名摆出如同五人战队般姿势来的兔耳们。
蹦蹦跳跳。啪答啪答。摇呀～晃啊♪
兔耳像是在反映情感一样在动着。
兔耳女仆小姐，拂去了因烟幕带来的恐慌状态，用颤抖的声音说话了。
「彷、彷佛就像是真的蹦⋯⋯」
是真的没错。还有，蹦这个音回来了。
「让你摸也可以喔？」
涅雅走到她的面前了。因为是在异世界的同类，所以好像特例允许触摸。
来吧来吧♪ 如同这麽在诉说着，兔耳惹人怜爱地一蹦一蹦地在动着。兔耳女仆小姐，宛如就像一个梦游的症患者以摇摇晃晃的步伐朝涅雅接近过去，接着就用很戒慎恐惧的样子将手伸向兔耳了。
「毛、毛茸茸的。好蓬松啊～。呀～嗯，好暖和～」
一瞬间就使兔耳女仆小姐放松下来了。用双手在抚摸，蹭起脸颊，正好就在众人面前暴露出一副陶醉的神情。
是被人蹭着，而正好刺激到了吧，涅雅就「嗯っ」地一声扭动身体了。那个身姿，就使得四周人们的眼睛开始发出诡异的的光芒。而且，还是，兔耳的美少女！啊，大叔也在场！？　在类似这种感觉下聚集起越来越的人。
「啊～，阿一先生，该怎麽办呢？」
「这些家伙⋯⋯」
阿一露出看起来很头痛的表情。
居然有真正的兽耳少女应该没有人会相信，所以一定会被当成是在模仿就会是理所当然的吧。因此，关於隐瞒就不太需要担心。
总之，要不要给所有人的肚子来上一拳接着强行将他们带走呢⋯⋯而，就在阿一决定好的那个时候，
「对不起！可以拍张照片吗！」
「拜托一下，视线往这边看过来！」
「可以摆一下姿势吗！？」
拿出照相机来的人们，正在拍涅雅她们的写真照。是其他城市，没有被训练不能随意拍照的人。
然後，这时後就有着一群平时不会拒絶且被训练过的兔子。
美娜，抚过兔耳的同时说起话来。
「哼っ。虽然不是不明白想将这样的我的兔耳给永久地保存下来的心情，但请不要客气。即便是拍照，能在我身旁的就只有老大喔！」
美娜小姐，向老大放出了浑身充满魅力的眨眼。所有人的视线，就转向了被兔耳的外国人美女所着迷的日本青年这边了。混浊的眼神一齐就往阿一刺了过去。
「那、那个，那麽。可以和我一起拍照吗蹦？」
兔耳女仆小姐，好像成了涅雅的俘虏。用几乎抱在一起的的姿势，还不停地在磨蹭着。
「哼っ。虽说视同志，嗯っ，这个我不认同。能触摸到我的兔耳，呜っ，光能这麽做就该感激了，啊，你摸得太过分了！请你离开我！」
「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就好！」
「到此为止吧！因为我已经将身心都献给老大了！」
四周的视线变的更险峻了。明明怎麽看都是十歳出头的少女，却要将身心都献给一名日本青年，就向他投以无力的目光了。
其中，也有投以类似黑洞般满是嫉妒又混浊的目光。还有，也有拿起手机在打电话给某个地方的人。仔细看表情就能明白。脸上写着我报案了。
「哼っ。什麽啊。我的一切都是老大的了」
「没有老大的许可，我这一身就只会被看做是笑话」
「因为我等喜欢的人就只有老大而已」
顺着帕鲁、伊欧、卡姆的顺序都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了。
四周的人们都浮现出战栗的表情。美女是可以理解。美少女，虽然不行但还能接受。但是，对美少年、美男子，就连花花公子般的老绅士就⋯⋯
「那、那个男人，是高水准到什麽地步了啊っ」
「守备范围也太宽了吧！是怪物吗！」
确实，他是奈落的怪物。
那位奈落的怪物大人，面无表情了。
不由得，就使在场的每个人都哆嗦地硬直了起来。
静静地，阿一就用单手划过了脸庞。
出现的是，一瞬间之前所出现的面无表情就像是谎言一样的笑容。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了。
「没关系啊」
阿一的话，使卡姆他们「诶？」地回应了。阿一就这麽带着笑容。
「可以拍啊。尽量拍没关系」
「那、那个，老大？」
卡姆虽然流着冷汗反问了，但阿一还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兔耳女仆小姐」
「咿，素的！」
「我同意喔」
「同、同意什麽呢？」
「同意你，将那个子，给带走啊」
「老、老大？」
被卖掉的涅雅整对兔耳一下子就倒竖起来在大喊，但阿一环视四周之後就宣告了。
「聚集到这里来的各位。在这里的人们，都是很喜欢角色扮演又非常喜欢次文化的人。现在也一样，所以才会扮演某个大家所熟悉的角色。真的，试想被大家拍照而已。特别是，在那边的女人好像很希望有个男朋友。男性就随便你们。来，请随自己的喜好尽量上」
「『『『老大！？』』』」
打破嘱咐露出兔耳，给予老大的社会地位极大的损害就是卡姆的老大所下的结论。
所有人，都交给了位在圣地的战士们。
本人都说如果老大愿意答应，那位老大才会做出同意。没有什麽好顾忌的！
圣地里，雄叫声响彻开来了。
将手伸向兔耳的人、狂按闪光灯的人、打算接涅雅带回去的兔耳女仆⋯⋯
「不、不要、不要挤过来啊！我的兔耳是老大的っ──啊！？」
「住、住手啊！别靠近我啊！」
「老、老大！总觉得这些家伙很不妙！救我！」
卡姆、伊欧、帕鲁，都掩没在特别是女性集团波滔中了。
涅雅和美娜也同样，战士们都显现出喘器和充血的眼睛而缩起腰来了。
「好了，缪、希雅。肚子都饿了吧。我们去维斯德莉亚吃好吃的西餐吧」
「爸、爸爸⋯⋯没问题吧？啊，涅雅酱被兔耳女仆小姐被走喏！」
「那个，阿一先生。帕鲁君面对大姊姊们的来势汹汹都陷入到缩◯防御的状态了，但⋯⋯感觉好像跟艾蜜莉酱很像」
「大丈夫さ」
以如佛一样的平静表情，阿一往车站迈步前进了。面对家人和朋友的危机，希雅和缪则相互看了看对方⋯⋯
算了，世界第一强壮的兔子一族一定会没事的，这麽想着就追在阿一的身後了。
「唔っ，魄力惊人啊っ。而且身体能力也高到惹人厌！你们！散开！用β模式保障自身的安全吧！」
「『『『收到─！』』』」
背後，响起了那样的号令和怒声。加上就在「目标逃走了！绕过去！」这种战士们的号令声，阿一他们就以安居之地──维斯德莉亚为目标，絶对不会回头不断地在往前进了。
就这样，平安逃离了圣地，就看见维斯德莉亚了。
「哎呀，不愧是圣地啊。好多不容小看的人们」
「那位兔耳女仆，跑起来超快的。明明都抱着我，却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追上喔。还能不减速来个锐角过弯，可说是拥有神速的印地◯琼斯！那种超高的反应能力。异世界的兔子也好厉害」
在无伤的基础上，卡姆他们微妙地很轻松在聊着天。在圣地所发生的追逐，与其说是在处罚他们不如说反倒结果似乎让他们感到很满足。
「是吗」
「阿一先生⋯⋯总觉得，我的家人很对不起你」
「爸爸⋯⋯你没事吧？要吃糖吗？」
天空，是这麽样的蓝啊⋯⋯面对这麽说着将视线往遥远的天空望过去的阿一，使得希雅和缪投以感到担心的表情。
阿一，就以很微妙的体悟表情「我没事。像这种怎样都能使对手满足的感觉，都因为缇奥而习惯了」地在回答的同时，用手推开终於是抵达了的维斯德莉亚的门了。
不管怎麽说，只要填饱肚子感觉就能够恢复气力而将门给打开来。
叮玲的声音在响起悦耳的铃声中，踏进店里的阿一，
「啊」
「嗯」
「啊哈哈⋯⋯」
陷入相互照面的情况了。
浩介＆艾蜜莉集团，与月＆缇奥集团，以及香织＆雫集团。
看来，所有人的想法都很一致。
园部同学家的西餐店，都是大夥的心灵绿洲。


◎哈乌利亚来了！　下
浮现出苦笑的同时，抱着缪的阿一就进到店里面了。紧接在後，希雅也用同样的表情跟着进到店内。
「噢喔！是你们啊！你们也来这里了啊！」
接着进到店内的卡姆，面对一族之人全都到齐的情况而睁大起眼睛露出笑容了。
对此，被分配到浩介＆艾蜜莉小组的『爬斩』的尤尔冈达尔⋯⋯大概，现在也一定有着一种强烈涌上心头的感觉，总之尤尔──却是，显露出和颜悦色的表情跑过来了。
然後，就这麽，
「去死吧，族长！」
以爬行的姿势放出锐利的斩击了！似乎将小太刀藏在背後的样子！
「天真！」
对此，卡姆以收藏在腋下枪套里的短剑精湛地防御了。
叮这种金属碰撞的响亮声音就响彻开来。
然後，
「给我去死吧っ，巴鲁多费鲁多！」
「哈！就这点程度吗？大哥！」
十五歳左右的少年郝里亚就朝帕鲁投掷出匕首。面对破风而来的四把匕首，帕鲁以弹弓射击迎击了。四发同时击中，出色地将四把匕首都击落。技艺实在过人。
随即，更还有针对涅雅和美娜，以及伊欧，来自同伴而来的猛烈攻击，见状使三人嗤之以鼻的同时将攻击都处理掉了。
「给我等等等等等一下っ！在人家的店里做什麽啊！」
代替愣住了的阿一他们，发出怒吼来的人就是这家西餐店维斯德莉亚的看板娘──园部优花。
以一副红色的围裙和领巾，及白帽子的打扮从店内深处出现时，就摆出就手插着腰横眉倒竖的样子。乍一看可以看得出是一副气呼呼的模样。
放出初击的尤尔，就一边与卡姆相互你来我往一边回答了。
「对被老大带去导览，还一副心情很好的族长感到很不爽」
「太幼稚了吧！」
优花尖锐地吐槽了。相对地，其他发动奇袭的郝里亚便一个劲地说起话来。
「但是，优花殿！你有看到巴鲁多费鲁多的表情吗！？那一脸臭屁的表情！都让人看不下去了！」
「就是说！请你看一下！涅雅修塔特尔姆很慎重地抱着的那个包包！要是自己得来的东西，涅雅修塔特尔姆是不会露出那种表情的！」
「美娜斯特莉亚也是！也就是说，那肯定是老大送的礼物！」
非常正确。
「那又怎样！？」
面对在店里所突然发生的持刀滋扰事件，使优花以很激动的样子扯开起嗓门来。
嫌犯们，不，所有在店里面都摆出临战架式来的郝里亚们，「答案只有一个！」地同声一气地宣言了。
「『『『即使要杀了他们都要抢过来！』』』」
「要打就去外面打──！」
优花的双手咻啪一声就出现了蔬菜棒。夹在指间处的有芹菜、白萝卜和小黄瓜及红萝卜，描绘出如云霄飞车般的不可思议的轨迹飞翔而来了。
以说是神技也不为过的投掷术被发射出去的蔬菜棒，就朝壮大起声势来的尤尔他们，及发出要进行迎击的雄叫声来的卡姆他们的嘴里飞入进去，对着喉咙直击了。
鄙视地看向发出 唔噗っ！这种奇怪的悲鸣声并弯下膝盖来的卡姆他们，优花就将扑克牌从口袋里拿出来如扇子般摊开了。
接着，就将它横向一扫，朝所有展开去抢卡们他们的『老大的礼物』的郝里亚们，咻啪地一声将兔耳的尖端削下来了。
「『『『『⋯⋯』』』』」
兔毛就在店内飘飞着。
郝里亚们哆嗦地像是冻住了一样动都不动了。接着，就以很僵硬的动作往优花那边看过去⋯⋯
华丽地接住了以Ｕ字形飞回来的扑克牌的优花小姐，就带着莞尔地笑容说起话来。
「不准在我的店里起争执喔。是要当个老实地客人呢，还是想兔耳被砍下来丢到外面去呢⋯⋯请选择自己喜欢的」
郝里亚们，於是就啪答地将兔耳摺起来，默默地回到座位上了。彷佛就是去面试的应届毕业生一样正经八百地就坐在椅子上，或是静静地在注视着眼前的杯子。
优花小姐很满意地点头了。然後，就将脸转动起来往阿一那边看过去。阿一，立刻就把视线移开来。
虽然是噎住了，但总算是将蔬菜棒给吃下去的卡姆他们就睁大起眼睛来。说出「老大把视线移开了！？」的话来。
「等一下南云。你是要站在入口站到什麽时候啊。快点进来吧？」
「好滴。打扰了」（注：うっす，这边是翻译成好滴。这是武术类的学弟对学长所用的敬语「是」这个意思）
「『『『『！！！！？』』』』」
给予郝里亚的内心，更大的冲击。
对於阿一的言行，显露出感到讶异的目光而向优花投以敬畏的眼神。然而，就在优花注意到之前，
「优花～？可以请你将菜都端～过去吗」
「了～解！」
从里面，响起了优花的母亲──优理的声音，优花为了回应她而转过身了。
阿一让视线往卡姆他们那边移动起来了。
「你们，随便坐。总之要向这间『我们归还者的圣地』维斯德莉亚的主人园部优花大人表示感谢啊」
「！？我、我明白了！你们！我想交换一下情报！郝里亚族就到这边的位子来！可别再有第二次，给优花大人制造问题了喔！」
「『『『是，长官─！』』』」
横眼看着悄悄地聚集在店内比较里面的位子那边的卡姆他们，阿一就往就月旁边的位子坐了下来。月，用在看有点困扰的人的眼神在看着阿一。
「⋯⋯优花『大人』？」
「因为我一开始就决定好了啊。打算在午饭时，将郝里亚塞给那家伙──咳哼っ，是想交给她」
「阿一君⋯⋯不可以呼咙喔。感觉，你是想把人都推给优花酱对吧？」
「香织，这也是在接待客人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这是园部的工作」
「主人哟。我们突然将整家店给包下来，优花可是很费力地去向常客们解释半天的喔？」
面对，很婉转地说到题外话的缇奥，使雫和浩介，以及希雅都点头赞同了。
顺便一提，艾蜜莉酱从优花让郝里亚们都安静下来没多久，便「优花，姊姊大人⋯⋯」地，以更加无比敬爱之意的眼神往店的深处在看过去。
在来自於缇奥她们那样的视线下，阿一深深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没问题的。不管怎麽说，那家伙可是集结了爱与梦及希望的魔法少女──」
「是哪来的魔法少女啦」
砰地一声，一大盘的马铃薯（土豆）沙拉就放在阿一的头上了。
阿一很灵巧地将马铃薯沙拉放在自己的头上并将头转过去时，就看见一副超不爽眼神的优花大人就在那边了。一只手端着三个盘子，另一只手插着腰。
将马铃薯沙拉拿下来的同时，阿一就将菜单打开来了。接着，就用极为认真的表情，开口并指向抹上这家店特制番茄酱的欧姆蛋的照片点起餐点来。
「我要特制的蛋包饭」
「不改一改那种态度的话，我会把剩饭拿过来的喔」
「那是饮食店的店员可以说出来的话吗」
面对阿一很故意的态度，使优花「唉」地深深叹了一口气的同时就俐落地分配起餐点了。然後，给阿一看的臭脸为之一转，就向希雅和缪露出温和的微笑并「决定好要点什麽了吗？」地询问起来了。
「请给我特制的蛋包饭！呐喏！」
「啊，也请给我一份特制的蛋包饭！」
当缪和希雅很有活力地点完餐後，连拜托老大把菜单拿过来的卡姆他们都点蛋包饭了。
「啊哈哈，今天的蛋包饭真受欢迎呢」
将菜色记载在订单上的同时，优花就向即便是口头上但却是厨师长的父亲──博之传达客人所要的餐点。
对那样的优花，阿一恢复到原有的态度一边苦笑一边说起话来。
「抱歉啊，突然就要你把整家店都空出来。没想到，所有人都会来这里」
「真是的。下次，还要给常客们什麽优惠才可以耶」
从以前开始很多附近的人都是常客关系，很清楚必须先去向这些人连络一声。下午二点以後这种比较晚的时间可以来店里的人是有限的，不过，在听到突然有相当多团客要过来，心里就会觉得很郁闷。
不知道联络方式的常客方面，虽然优花有准备了一些手工制作的小点心，但对特意前来却白跑一趟的人来说，还是会感到很遗憾。
当然，对於餐饮店会有突然出现的团客，常客们会进不来，不管是哪家店都会发生，所以与其会抱怨倒不如说会比较奥客一点吧。
事实上，常客们似乎没有一个人会感到不满。不如说，在优花特意去联络，且准备了小点心之下就使得他们的心情显得很喜不自禁。
这种平时所没有的贴心，就是维斯德莉亚受欢迎的理由吧。
「但是，帮了个大忙了喔。要说比较不累人，又能好好吃上一顿饭的话就只能想到园部你这里而已啊」
「⋯⋯就、就算你夸奖我，我也不会给南云你比较特别一点的好处的喔」
优花虽然用那麽很不坦率的方式将话说出来，但指尖已经在绕起领巾来。即使将头扭向一边，但是她的嘴角却是有一种要笑出来的感觉。
郝里亚们很感兴趣地在看着！
「不，没有那个意思啦。不如说，给你添麻烦的部分，得以什麽回报才行吧」
「⋯⋯我又没有给我制造麻烦的感觉。来我这边就很开心⋯⋯啊，不是那种南云今天有过来才觉得很开心的意思喔！别误会了！」
「不，我没有⋯⋯⋯算了，总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有什麽想要的就跟我说一声。或是，在你们很忙的时候要我来无偿打工都可以喔？」
「诶？南云要来我家打工？　南云⋯⋯要打工⋯⋯⋯⋯在我们家⋯⋯」
那也就是说，阿一会穿上维斯德莉亚的制服，和自己一起工作的意思。如果要做的话，自己就会负责去带他吧。二人相互合作进行点餐、配膳，有时候不小心撞在一起还会互相投以不好意思的笑容，或是眼对眼打起暗号在对话⋯⋯
然後，可以在终於打烊且安静下来的店里面，二人并肩而坐叹了一口放松下来的气。在难以说出话来的气氛下，只有时钟的声音很鲜明地在回荡着。
在一股微妙的不好意思的感觉下，优花会去泡咖啡。接过咖啡的阿一在喝了一口之後，会露出微笑并说了一句「很好喝」的感想。
时间，再次安静之中流逝着。
在这样的时间里感到无比幸福⋯⋯
「⋯⋯或者说，这可能就是我们二个人将来的样子，优花有了这种想法」
说起话来的月，就以很得意的表情总结了。「如何？有说中吧？」地这样在诉说着。
所有往突然说起话来月看过去的视线，就往优花那边移动过去。
那样的优花，
「我、我我、我才没有想到这样子！」
似乎还没想到这里。
虽然整个人已经红着脸，向後退了一歩後退噗噜噗噜地在颤抖着。看起来就相当动摇！说没有这麽想其实是没有想到才对！
优花的肩膀无力地垂落下来了。哆嗦！颤抖的同时诚惶诚恐地转过头时，那个人就在那里。
「优花酱。我们能稍微『聊』一下吗？」
笑容里不带笑意，隐约地可以看见香织小姐的背後有着什麽。
「没有没有我没有，我真的什麽都没有去想！只是月小姐擅自在说而已！」
「优花酱！为什麽只有二个人呢！？如果是将来的情况，是我们所有人都来维斯德莉亚工作也可以吧！」
「这我可没听说！？话说回来，所有人都来我家工作真的不要吧！会一遍混乱的吧！」
「那也就是说，你想独占阿一君是吧！想要二个人一直在店里面工作对吧！」
「言语的一来一往！这很重要！」
香织小姐摇啊晃地在摇着优花。雫感到受不了的同时将香织拉开来并往旁边看过去，希雅和缇奥则，
「这麽说起来，之前大家来我们家避难的时候也是，优花小姐，被月小姐带领到阿一先生的房间之後整个人嘿嘿～嘿地了呢」
「嗯。然後突然整个人就脸红了起来，不断在拍打自己的脸颊了呐。还一边『我这个笨蛋！』地一个人在吐槽了呐」
「真是可爱呢」
「好可爱的说～」
等在说着悄悄话。
而，这时候，与阿一他们的关系最疏远的艾蜜莉，就很客气地询问起来了。
「那个～。优花姊姊大人，不是魔王大人的太太吗？」
「才、才不是。话说，『姊姊大人』是怎麽回事？那种指的应该是雫吧」
总算是从香织的魔掌中逃出来的优花，呼呼地喘着气回答了。艾蜜莉，则有点不好意思地在扭扭捏捏着。
「那个，刚才让郝里亚的各位闭嘴下来的身影，我觉得非～常出色⋯⋯不、不可以吗？」
艾蜜莉以现在进行形投身的战斗──就是对郝里亚的厨二病改善改善的战线。
现状下不仅可以让人闭上嘴，对只像个从那个地方来的猫被疼爱被玩弄的艾蜜莉来说，优花看上去正是一位『姊姊大人』
面对艾蜜莉以水汪汪地仰望的恳求，优花却是，
「不行」
果断地拒絶了。理由，就是如果被成为郝里亚的一员的艾蜜莉当成姊姊来看待的话，自己也会被看作是郝里亚的一份子，因为会忍受不了可能以艾蜜莉为契机而诞生出魂之姊妹的亚种这种理由。
「不是可以正常地，称呼一声前辈，或是小姐吗。话说回来，艾蜜莉有跳级吧？　那麽对无关年龄对等地以朋友对待我会很开心的」
「朋友⋯⋯」
这时候，艾蜜莉忽然注意到了。
这麽说起来，自己的周遭有可以说得上是『朋友』的人吗。在大学里，当然是没有。因为是跳级也没有同龄的人。和英国国家保安局的人们是很亲密却不太像是朋友。而浩介和郝里亚则更不同了。
凡妮莎⋯⋯她只是ＳＯＵＳＡＫＡＮ。属於范畴内的就是郝里亚了。经常会带上兔耳的发箍。
之後就是，大姐头、大哥了⋯⋯
咦？我，我的朋友太少了？不，我虚张声势了。我，没有朋友⋯⋯
「嗯っ，朋友可以！优花小姐っ，不对，优花！我们是朋友了！」
「我，不是很希望呢。当然，是可以了，但⋯⋯」
艾蜜莉酱的眼睛在闪闪发光着。往优花那边跑过去之後就双手紧握住优花的手「朋友♪ 朋友♪」地在小跳跃。姑且，所有的浩介都在哭了。
这时，其实从刚才就用空虚的目光在看着优花和阿一的互动不快地在注视着的某兔耳姊姊突然就往优花那边过去了。
「也请与我做朋友」
紧抓着肩膀，气势逼人地在请求。优花面对突然出现又鬼气逼人的兔耳姊姊──美娜，「什、什麽？」地用满是复杂的表情在困惑着。
「是、是没关系，但⋯⋯这麽突然，是为什麽？」
是察觉到问题的答案了吧，希雅抱着头，而拉娜则是单手将眼睛给摀起来。
用有点开始充血起来的眼睛，美娜回答优花的问题了。
「因为你，有着一流的情妇臭！和你在一起的话，或许就能顺藤摸瓜地成为老大的情妇了！」
「我撤回前言！谁要和你成为朋友啊！」
「拜托你！一起成为情妇同志吧！」
「情妇同志是什麽！？我不知道什麽意思！话说你的脸好近！而且好可怕！」
「我明白了！那麽就让我称呼你一声师父！你会成为一位很了不起的情妇的！我的直觉是这麽告诉我的！今後就让我学学！」
「我才不要！我不是情妇！不可能是！手放开！还有你的脸好近！」
「师父！我是不会离开的！」
「别叫我师父啊！」
救我啊！地，正当面对美娜鬼气逼人的模样的优花在求救时，随即，希雅的拳头就在美娜的头顶炸裂开来了。拉娜抓住了翻起白眼来的美娜。将人绑起来後让她躺在店里的沙发上。
面对美娜惊人般的拼命感，使郝里亚们都陷入在很微妙的气氛底下。在安静下来的店里可以听见「好可怕喔」地在半哭起来的优花的声音，和在安慰那样的优花的希雅和艾蜜莉的声音。
而，就在这时候，响起会使气氛为之一变的明亮声音了。
「让大家久等了～。特制的蛋包饭来罗」
「哈哈哈っ，你们的四周总是很热闹呢」
对店里的气氛苦笑起来的同时优理将蛋包饭送过来了。紧接在後，将同样是蛋包饭摆满整只手的博之就跟在後面出现了。
在那样的优花的父母亲面前，还是很安静，一直竖着兔耳在听的卡姆突然间就出现了。对阿一他们来说，这次是你啊⋯⋯投以这般的目光了。
「很抱歉这麽晚才向您问候。初次见面。我是『祸──』」
老大的杀气！
「我叫卡姆。卡姆・郝里亚。是希雅的父亲，老大──南云一殿的忠实部下」
「太客气了。我是优花的父亲，这家店的店主，园部博之。女儿总是受你的关照」
「我是母亲优理。很高兴能见到你」
博之和优理和蔼可亲地回以寒暄。面对突然就开始谨慎地问候起来的卡姆，就在阿一他们投以觉得很可疑的眼神之中，卡姆就向伊欧他们发出从博之手上接过蛋包饭进行配膳的指示了。
「哎呀，谢谢你。但是，不用这麽客气也⋯⋯」
面对配膳还没有结束很积极地开始在将其他的菜给端出来的郝里亚们，使博之显露出有点不好意思的模样了。
郝里亚们，顺便还自主性地在清扫刚才被优花削下来的兔毛。在优理很慌张的模样下，说了「这个我们来做吧」，但郝里亚们却是用很恭敬的样子断然拒絶了。
面对惹人厌的慎重态度，使博之和优理感到有点困惑。
对那样的二人，卡姆说了。
「别这麽说。您不就是要成为我等所敬爱、要献上信仰的那位大人之妻的家人吗。这足以是我等奉献出身命的充分理由了」
「身命！？不，那太夸张了」
「不对不对，父亲！怎麽看都要吐槽吧！就是妻子的部分！妻子的部分啊！」
被郝里亚们采取了恭敬的态度，让博之和优理翻起白眼来。优花则是激烈地在吐起槽来。
「优花！告诉你！这种情况，可以说怎麽去吐槽都不会改变的情形喔！我，在形成这种气氛之後大体上都会被郝里亚的人们玩弄的！」
「谢谢你提供情报，艾蜜莉！但是，即使被你用『我，有帮上朋友的忙吗？』的表情告知，也会因为内容感到想哭的！」
优花朝阿一看过去。就连整个脸都红起来的同时，还是用视线在诉以「给我否定啊！」
像是交给我吧一样，阿一点头了。
「喂，卡姆。我是不知道你误会了什麽，但园部只是我的同学而已。并不是那种关系，今後也不会演变成那种关系的喔」
姑且，亲自出马的提醒却造成了与优花的关系有了微妙裂痕⋯⋯类似这种感觉。
然後，艾蜜莉就「魔王大人！你对我的朋友太残忍了！请你撤回！」地在强力申诉，不知道为什麽就连刚才以香织为首在逼问优花的妻～子们，也都向自己投来「你说的有点超过了吧⋯⋯」的眼神。
「⋯⋯为什麽我要被用那种眼神看啊」
「哼っ，老大。未来的事任谁都不会知道的。因此，我等才会假设出老大的各种未来而采取行动」
「很想往你那用很臭屁的表情把很含蓄的话给吐露出来的脸揍过去」
被阿一投以不快的眼神，卡姆很快就回到座位上。然後，在开始吃起午饭来时，郝里亚们就陆续发出赞不絶口的声音。
看来维斯德莉亚的西餐，有牢牢地抓住异世界的兔子们的胃袋。特别是，特制蛋包饭很受好评，就使得帕鲁和涅雅又再次恢复成『原兔耳的美少年和美少女』了。
不用说，艾蜜莉也更为加深了对优花的尊敬度和友爱度。
经过了一段时间，饭吃到了一半的时候，终於是连肚子里的虫子的鸣叫声都稍微平静下来时，阿一就将对话的话锋指向了月她们。
「那麽，月你们那边的情况如何？你们也有去百货公司或是街上逛逛吧？」
至少会为了多得到并共享一些关於市场及街道方面的情报，基本上不论哪一组都会去逛同样的地方才对。
月，火大地在吃着自己所点的综合三明治便露出一副在眺望远处的眼神。在苦笑的同时，缇奥就代替她回答了。
「我们也有去百货公司，但是他们对衣服没什麽兴趣，就马上去别的地方了呐」
「啊～，你们那组，没有半个郝里亚的女性就热闹不起来吧。然後，去哪了？」
「呼嗯。去了五金卖场呐」
同意啊。果然去那边会比较好。阿一和希雅就只能苦笑起来。
「太辛苦了⋯⋯⋯说五金卖场是宝山？大家都很高兴呐。就用钉枪展开枪战，不知不觉还把铁撬和电锯给买断了，更还去问店员制造炸弹的材料在哪边而被报警⋯⋯」
「噢、噢喔⋯⋯我害怕的事情都做了⋯⋯」
「月小姐！请振作一点！已经没事了！」
向接到报案前来的警官，正面做出无畏要去对杠的举动，就使騒动越闹越大。
郝里亚虽然是在月的重力魔法下被强制性土下座而安静下来，但会去听从拥有絶世美貌的少女的危险集团却是将危险物品都买断了。这不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危险集团吗，就演变成接受了狼狈不堪的警察们（最终就以二十人左右的阵仗被要求前往警局署）去做职务上询问了。
对方只是在做职务份内的事，有错的全部都是我们这边⋯⋯就这样，月就有了人生第一次，像个新进的上班族拼命地在向人哈腰道歉的经验了。
即便被希雅拥抱在摸摸头，向警察先生们低头道歉的这种行为对自尊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月的眼神，就一直维持着茫茫然的样子。
把月交给希雅，阿一就咳哼地咳嗽了一声。也作为话题转换之用，向香织和雫聊起来了。
但是，在那之前，
「对不起喔⋯⋯阿一君。我，好无力⋯⋯」
「请做好心理准备，阿一。我想傍晚的电视上，会播放郝里亚」
「你们到底发生什麽事情了！？」
香织小姐和雫小姐还是露出望向远方的眼神。是可怕的记忆在饭吃到一半时复苏了吧，那布勒斯面条就隐约地挂在香织半开的嘴巴里。是重症⋯⋯⋯
当雫，一边将意大利面条塞回香织的嘴里一边回答时，事件似乎就是从天空塔所引起的。
「在带他们去过购物中心之後呢，我们就去天空塔了喔。因为在商场远远地就有看到了，就被他们说无论如何都要过去看一下。在卖场里就很辛苦了，就以为这样会比较幸运才过去的喔。大家说想上去观景台呢」
顺便一提，在购物中心内，宠物店里的动物们，就因为郝里亚的其中一名女性回想起和过去被当成奴隷囚禁起来的记忆在暴走中脱离掌控了，而「只有这孩子！就放过这孩子！」将小兔子抱在怀里蹲着，动也不动⋯⋯
那彷佛就像是，一名孩子要被夺走，一边哭一边恳求放过他的母亲，何况还真的哭起来，就在商场内形成骚动了。
结果，就买下了那只小兔子，现在，她就在店内的一角，在喂食小兔子吃刚才被优花丢掷过来的红萝卜的蔬菜棒中。用母亲般的表情。
「然後呢，就有点大意了。因为，只是去观景台眺望景色而已。却是触碰到和购物中心不一样的地雷区」
「将购物中心说成是地雷区也太糟糕了吧」
无视了阿一的吐槽，在照顾面条再次从嘴里溜出来还一副死鱼眼的香织同时，雫继续往下说了。
「注意到时，他们就爬上去了。天空塔」
「嗯？那有什麽好奇怪──」
「因为，是攀在外墙上上去的」
哇啊⋯⋯地，弥漫出一股会使人不快的气氛了。
「香织虽然立刻就追了上去要把他们给拉下来，但⋯⋯就客观来看，是一幅女高中生徒手攀爬外墙而上，将五名大人给抱下来的景象喔。正好就有一组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以天空塔为背景做拍摄⋯⋯」
而且，香织还作为一名超人的女高中生而受到了周遭的人们的惊人的瞩目。
姑且，就在香织赶去将郝里亚带回来的时候，电视台的摄影机，就在雫透过手刀施放出斩击将内部的线路或什麽的一部分给斩断的关系而停止拍摄，才几乎没有被拍到，但⋯⋯
问题就出在地点。就有很多人拿起手机在拍吧。
至少，在那之後，就接受了前来巡逻的警察先生们的严厉说教，低头道歉的身影肯定是被清楚地拍摄下来了。
另外，还被来自自称是电视台制作人的人热情地邀请，无论如何，都要作为超人女高中生去上节目，在那过程中郝里亚也相当受瞩目，照例的言行会炸裂开来就不必说了。
「⋯⋯唉，什麽啊。电视台那边就由我去想办法，可以吧？」
「嗯⋯⋯谢谢你，阿一」
「阿一君，谢谢」
「噢。话说回来，香织，面条又跑出来罗」
心情好像恢复过来的香织就把面条放回嘴里，雫则呼地叹了一口放心下来的气。
之後在听过电视台的名称阿一就从位子站起来，打开店门了。然後，就让阿剌克涅──艾格莉和诺格莉出现，
「地点就在这附近。到附近之後在连上视界吧，我会引导的」
然後，两只阿剌克涅就显示在手机的地图上。艾格莉和诺格莉以前脚做出收到！地敬礼後，便展开新机能的翅膀。明明是蜘蛛，却能在天上飞。
肯定，就像间谍片那样，要从空中入侵到电视台。
「然後，你们那边有发生什麽吗？应该比香织她们还习惯郝里亚吧？」
回到位子上的阿一就向浩介和艾蜜莉聊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麽，艾蜜莉突然就移开了视线。浩介就像一个领悟了死亡般的人一样带着清爽的微笑回答了。
「是修罗场喔」
「⋯⋯这样啊。你也很辛苦啊」
阿一，回以温柔的微笑。似乎是察觉到很多事。浩介，一边无意义地噗哧噗哧用叉子在刺眼前的炸肉饼一边开口了。
「我们去了市公所。拉娜，和其他人都说，很想看看父亲他们的职场」
「啊啊，你的父母亲，好像就在市公所上班吧」
「嗯。父亲是在住民课，母亲是在市民税课。然後，虽然是第一次去看父亲，但⋯⋯」
「唔、呐，浩介。那件事就别说了？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向义父大人他们好好地道歉──」
艾蜜莉不知道为什麽就打断了浩介的话，不过，竖起兔耳在听的拉娜很快地就接近过来。
「老大！请看一下！我直接把结婚申请书拿给义父大人了！」
被拘束起来在睡觉的美娜有反应了。呈现出虾子反曲的状态。所有人，都当作没看见。
「结婚申请书啊⋯⋯⋯这麽说起来，如果要在我们这边缔结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拉娜，就必须要准备你的户籍吧」
「无论如何都要拜托你，老大。但是，这件事之後一起办也没关系」
「嗯？一起？」
那句具有违和感的话，正是騒动的元凶。
「是的！姑且不论艾蜜莉和凡妮莎，以及克劳蒂亚，今後要成浩君的妻子的人或许都会和我一样没有户籍吧！那麽，请看一下！结婚申请书也有七张喔！」
艾蜜莉摀着脸垂下头来了。浩介则发出乾笑在凝视着天花板上的一点。
估计，拉娜是向浩介的父亲──英司，以满面的笑容送上七张结婚申请书吧。
理所当然，因为是同僚的儿子所送来的结婚申请书，就会受到市公所的职员们的注目。因此，外国人的美女，所提出来的七张结婚申请书就⋯⋯
艾蜜莉，肯定是有去阻止了。而且，如果只收到一张的话，无疑会主张那张是自己的。
必然，就演变成修罗场了。
在市公所内的每个善良市民，和认真在上班的市公所的职员们，到底会怎麽看待呢⋯⋯
而且，英司爸爸的今後会如何发展！
「园部！这里有什麽可以疗癒一下远藤君的饮料！」
「可以疗癒的饮料是什麽意思啊⋯⋯算了，我会去准备」
在柜台工作的优花显露出很微妙的表情。
阿一，向浩介投以相当温柔的表情。
「谢谢你的关心，南云。但是，那种表情总觉得很令人不爽就不要这麽做了」
像是要甩开什麽一样，浩介很豪快地就把炸肉饼塞进嘴里了。
这时，从刚才就很老实，不如说是以沉浸在梦中的小孩子将午餐攻略完成的缪，就呼～地一声吐露出吃完及饱餐一顿的叹气同时，就询问起任谁都逃避不了的现实问题了。
「爸爸～，吃完饭後，要做什麽呢？」
「做好心理准备」
才不是这样，虽然缪显露出感到困惑的表情，但以月为首的所有人都深深地点头了。
考验心理准备的是下半场。
总之，就是将话先说在前面，所有人最少会有三次要去向警察先生低头再低头的事。
隔天阿一他们就以去游览观光名胜兼做参观据点候补的名义展开旅行了。
最终，对郝里亚来说，最中意的就是阿一和希雅所找到的古代遗迹周边，和位在英国魔女之森。
然而⋯⋯
事实上，途中，无论如何都希望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家的秘密训练场的人们──在雫爸爸和雫爷爷二人的带领下，就前往了八重樫家所拥有的山。
在那里，参加了八重樫流的训练的郝里亚们好像受到了很强烈的感动，就与八重樫家订下做为共同训练场且共享秘密，就使那个地方变成据点之一了。
彼此切磋技艺，就使得八重樫流的弟子们变得离人类越来越远，就使雫的眼神死去的事也都不必说了。
还有，滞留在南云家期间，一部分的郝里亚似乎也很积极地去调查了地下铁和地下施设⋯⋯
在回到托达斯之前，卡姆就以满面笑容将资料递给了阿一，不管怎麽看全都是跟政府的机密有关的地下设施的报告书。
是什麽时候侵入进去的呢。不如说，是怎麽抢来的⋯⋯
在日本的地下，不，在全世界的地下，割头兔子们日益猖獗的日子，说不定日渐接近了。


◎托塔斯旅行记④
到上一回为止的托达斯旅行记
・荷莉娜好像变成魔王的所有物了
・兰迪尔虽然遭到白崎母女轰沈，却显现出韧性。
・莉莉安娜是黑心肝的上司。就连骑士团长也就快要成为魔王的所有物了。
・荷莉娜，前来传达露露亚莉雅王妃正在进行准备←现在这时候
阿一他们被荷莉娜带来的地方，是位在王宫内的小庭园。
没有以前那种，各种各样绽放开来的花朵和被修剪得很有艺术性的树木。对小孩子来说也不是非常宽广的地方。
但是，在充满复兴的热情下，忽然一阵凉风吹来却给人有一种很平静，又相当优雅气氛感觉的庭园。
在那样的庭园里阿一他们就围坐在被放在中央的纯白色的桌子前面。红茶和甜点就在面前，响起了一阵像是朝气被引诱上来的明亮声音。
「哎呀，菫大人。您再这样，阿一殿可就快要没脸见人了」
呵呵地，用手摀住嘴巴很优雅地在笑着的十年後的莉莉安娜⋯⋯一名会错看成是她的美女。
露露亚莉雅・Ｓ・Ｂ・海利希──身为莉莉安娜的母亲，是当今海利希王国的现任国母。
虽然今年已经三十四歳了，但与坐在长桌前的上座的莉莉安娜并坐在一起的身影，彷佛就像是一对姊妹。和莉莉安娜同样都有着浑身会散发出高雅又稳重的气质。
不过，和莉莉安娜不同，那应该是身为王妃的缘故吧，正散发着一股可体现出是贵妇人中的贵妇人所具有的品味与威严。
因此，在丈夫艾力西德国王的死、王都的毁灭，以及复兴方面的忙碌下随着身心上的疲劳，和以前相比看起来虽然是衰减了很多，不过，事实上却很期待女儿莉莉安娜的将来。
「别这麽说，露露亚莉雅大人。我们家的儿子将成为您的女婿，想知道的事就有如山那麽多──」
「母亲，别问了」
阿一的声音虽然带有恳求味道，但却是将很开心地不断在说着的堇的话语给打断了。
就在菫投以「我才讲到兴头上」地带有不满的视线时，那里就有着以满身疮痍的感觉趴在桌上的阿一的身影。
「我的事情王妃殿应该都了解，但那些断然不是我的黑历史」
没错，自我绍介与简单的闲聊结束後，去向露露亚莉雅问起直到回到老家的阿一的情况，就是菫一直对阿一的黑歴史──道出从幼年时就会在院子里摆出要放出龟派◯功般的裂帛气势，到经历有如被神秘的组织给盯上而有了真实感年少期，直到向前倒下来都还不停在玩电玩的国高中时期的种种往事。
途中，阿一虽然有拦截进来，但愁却是将拦截给拦了下来。而且，很想知道阿一的往事的妻～子们，就以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技能将阿一给制伏住下，最终，就娓娓道起会让阿一灵魂出窍的事情来了。
就这样，从亲生母亲那边听见魔王那些很令人意外，又很惹人疼惜（絶对不是造成伤痛）的过去，就从拼命在忍住不要笑出来的女仆们，以及灵魂就快要飞出去的阿一的模样来看，终於使露露亚莉雅伸出自己那双要拉人一把的手了。
露露亚莉雅，很开心地在微笑着的同时便顺势转换话题了。魔王大人投以就像是看见了世主一样的感谢目光！
「话说回来，菫大人和愁大人都是很和善的人我就放心了。其他的诸位也是意外地很和善的人们，令我确信女儿会有幸福的未来了」
「哎呀呀，这没什麽⋯⋯没错呢！」
「哈っ哈っ哈っ，如果是莉莉酱这样的好孩子我可是非常欢迎的哦！」
即使对方是王妃，菫妈妈和愁爸爸都完全不害怕。
在做自我绍介时，面对王妃所散发出来的气度和威严，明明都让智一他们感到很惶恐了，但只有这二个人却是打从一开始眼睛就在发光了。
和异世界的！真正的王妃大人相遇了！真是太棒了！
类似这种感觉。不用说露露亚莉雅的表情就显露出略为尴尬的模样。
智一，有点顾虑地开口了。
「那个⋯⋯王妃大人，对女儿的对象还有与其他女性有在交往的部分就没有感到不满吗？」
「亲爱的，你真是」
薫子像是在责备丈夫一样戳了过去。香织用收缩起瞳孔来的眼睛在凝视着父亲。智一先生，滴滴答答地在流着冷汗。
面对那样的智一，看得出作为父亲的想法的露露亚莉雅微微地微笑着的同时回答了。
「基本上，有地位的人就会受妾和情妇所围绕，对王侯贵族而言迎娶侧室是所里当然的。我丈夫──艾力西德，没有侧室是比较罕见的情况」
「唔⋯⋯原来如此，王侯贵族的确是给人有这样的印象呢」
智一以苦涩的表情点了点头。难以接受⋯⋯⋯身为王的女孩不是正妻！还以为这种感觉会不会能让站在自己这边的人增加⋯⋯⋯而，想法却被看透了。
般若小姐准～备就绪。眼睛收缩起来的香织散发出诡异的灵气。
察觉到父女俩平时的攻防的露露亚莉雅使笑容深深地加深起来的同时，就温柔地在抚摸起坐在一旁的莉莉安娜的头了。
「本来，这孩子是没有谈恋爱到结婚的自由。对国家没有好处的婚姻，是违反身为王族的责任。是絶对不被认可的」
那是现在日本所不曾耳闻过的价值观。面对明确又严肃地将它说出来的露露亚莉雅，不禁就使得智一他们都倒吸一口气了。
「但是，幸运的是女儿爱上了『弑神的魔王』，而被接受了。恋爱和国家利益并存，一想到这些就可说是不容许他人追随着良缘了。纵使不是正妻，也完全没有可以去反对的理由。因为阿一殿他，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很伟大的存在」
身为弑神的魔王，也是救世主的阿一，要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王族还要位处在更高位是托达斯的人们共识。因此，纵使是侧室，更何论是情妇，都是无法去比拟的荣誉，光想⋯⋯就觉得很幸运。
不去管智一的表情显得相当复杂，露露亚莉雅就一句「而且⋯⋯」地继续说下去了。
「因为我的不中用，才让这个孩子非常地辛苦。作为一名人母，会希望她不要去在意国家的利益就去自己所喜欢的人那边就好了」
「母、母亲大人才没有不中用。我没有觉得我很辛苦！」
面对打从心底感到很抱歉的露露亚莉雅，莉莉安娜则是握紧她的手回以否定的话语了。
确实，针对受国民所欢迎及懂得掌握群众心理的观点来看，在台面上活动的人是莉莉安娜。前去与帝国进行外交的人也是莉莉安娜。
但是，将国王与重要人物都死亡而处於混乱之中的王国中的贵族们，给聚集起来的人却是露露亚莉雅。政务方面也是，大部分都由她来负责。代理国王的是莉莉安娜，使目前为止有往来的下属可以派上用场的人就是露露亚莉雅了。
向越说越激动的女儿投以慈爱的表情同时，就因为这个原因露露亚莉雅才会断言一点都没有去对於莉莉安娜不是阿一的正妻的想法。
「而且，这孩子虽然是这麽说，但让他背负许多事是事实。或许是严格养育的缘故吧，就变成很以责任为第一了⋯⋯即便是政治婚姻，我也很担心这孩子会因为忙於工作而没了夫妻生活呢」
莉莉安娜很惊讶地在看着露露亚莉雅。
同时，在阿一他们的脑海里，都掠过了刚才相遇过的骑士团长小姐的身影。彷佛，骑士团长库洁莉的模样就像是一个身心都遭到黑心企业所折磨显露出哀伤感的ＯＬ一样。
阿一点了点头的同时说起话来。
「原来如此。的确如果是莉莉，早上，在丈夫起床时似乎第一句会说『好了，工作时间到罗！』吧」
「⋯⋯嗯。就连在工作中也是，可能会『诶？休息吗？刚才就已经有休息过五秒了不是吗』这种话来吧」
「有可能呢。莉莉她，即使是假日也会说『假日？没有那回事。我去查一下字典』这种话吧」
「倒不如说，即使老公约她假日去约会，也会被用很认真的表情说『因为是假日就来做轻松一点的工作吧』这种话来的说」
「莉莉⋯⋯工作就是约会，到底对丈夫来说太可怜了⋯⋯」
「莉莉安娜小姐。虽然身为教师的我也想说点什麽，但我认为这个国家引进劳基法会比较好喔」
「各位，你们是怎麽看待我的呀っ！」
面对被阿一他们的嘴上当成壊妻子来看待，使莉莉安娜意外地发出大吼了。
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优先於身为王女的责任才没有跟着阿一去地球。行动就从根本将她抗议的说服力给夺去了。
「呜呜，母亲大人！母亲大人也请说点什麽吧！」
「说的也是呢。确实现在，我觉得你很像个女孩子。呵呵呵，那天，你从帝国回来的日子，在会场上不断地在谈论着阿一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孩子终於是到了了解恋爱的日子了呢！因为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是回忆起会令人感到羞耻的往事了吧，莉莉安娜就「呜っ」地一声语塞了起来。月於是就在催促着「那件事，详细说说」地希望可以继续说下去。
露露亚莉雅提到，在帝国的『郝里亚之乱』结束，在费雅贝鲁根的事情都处理完後，回到王国的莉莉安娜，就出席了报告与稳定今後的方针的会议，而不断地谈论着对阿一的抱怨。
只不过，那也只是最初的情况而以。抱怨逐渐就往迷恋转变而去了。
「确实，是在危急时被飒爽地救下来了对吧？　因此，才会在之後的宴会上将皇太子推开，而去找其他舞伴吧？就连被皇太子瞪也不在意，就拉起自己的手，还说一点都不会为难对吧？」
阿一他们一下子就往莉莉安娜那边看过去了。莉莉安娜很快地就将视线移开了。
阿一牵起莉莉安娜的手是事实。在对皇太子带有偏见下跳了舞也是事实。可是，事实却很微妙。听起来，简直就是阿一将莉莉安娜才皇太子的手中给抢过来一样。
「被夸礼服和自己很适合的事情也是，都很开心地在说呢」
「那、那个，母亲大人？那些，已经都──」
不知道是不是很在意月她们的视线，就用很焦急的样子在拉着露露亚莉雅的袖子，不过，露露亚莉雅却是带着很开心的表情继续往下说着。
「而且，就连说出不管发生什麽我都会守护你的莉莉，都是我所不曾见过的，用那种非常非常可爱红着脸的表情⋯⋯那正是一副恋爱中的少女的表情。我，就因为女儿的事而感到心动了」
「不要再说了啦っ」
面对回想起当时的事情而红起脸的露露亚莉雅，使莉莉安娜更加地红着一张脸再拜托了。
确实，会去守护的『对象』，阿一有说过是事实。
只是，
「喂，莉莉。我确实，在当时──」
「没错啦っ，我是很高兴！有意见吗！？对不起！」
王女大人以不高兴的语气自白了。少女心，无论如何都会去拥有多一点的佳话。这就是所谓的一时冲动。
香织露出很微妙的表情在看着莉莉安娜。
「总觉得，很那个呢。虽然不是在说谎，但说话故意会让人产生误解，就和在煽动时的阿一君很相似呢」
「⋯⋯恩。因为是教会或是神的真相（笑）的原发想者及编集兼实行者」
「某种意义上，算是最强的煽动者情侣档呢」
「哎、哎呀，如果是少女的话对恋爱的轶事任谁都会去加油添醋了哦」
面对香织、月、希雅，那番正大光明的悄悄话，使莉莉安娜就往桌上趴过去了。
只有希雅姑且是给予了安慰的话语，但⋯⋯恐怕是基於同伴的意识吧。希雅也常会被问到关於萌发恋情的事。
──和阿一先生相遇时是什麽感觉呢？感受到了就像大脑被摇晃一样的冲击，和会让全身如僵硬般被麻痹的感觉！还有，就像是在天空上飞翔的感觉！这正是命运！
类似这样的感觉。
露露亚莉雅就很有趣地在眺望着，因羞耻而使自己感到很难受的莉莉安娜。看来，大抵全部都察觉到而在开女儿的玩笑。
「话说回来，可以问一下诸位今後的预定吗？可以的话，我想招开欢迎的游行，或是宴会⋯⋯」
一提到欢迎的游行，就使菫她们都惊讶到睁大眼睛了。给人有一种是，迪士尼◯园的游行。要在被许多民众包围之下，一边挥手一边在街上前进的自己⋯⋯
虽然薫子是最先让表情抽搐起来的，不过，向一旁的智一使眼色的同时顾虑地开口了。
「那、那个有点⋯⋯没、没错吧，亲爱的」
「是、是啊。太过夸张了也⋯⋯不太好吧」
从一般平民百姓的感性来看，并不会想去当那种游行的主角。昭子也同样高速地在点头，白崎夫妻也附和着。
「就是说啊。我不喜欢很显眼啊」
「八重樫是活在影子里──咳哼っ。因为我们是一般平民百姓」
「被太多人记住长相会很困扰呢」
从一般平民百姓的感性来看⋯⋯虽然有着微妙地不同，不过，鹫三、虎一、雾乃都显露出敬谢不敏的表情了。
雫向家人们投以不快的眼神。刚才，是想说『因为我们是活在影子里的一族』这句话对吧！？　类似在说这句话的感觉。
「各位，好像都不太喜欢站在人群前面对吧？对我，及对国民来说即便只是看一眼各位的身影我想都是很大的鼓舞⋯⋯」
「唔～嗯，好像很有趣，我完全ＯＫ喔。你呢？老公」
「噢噢。一生一次的经验啊！猛然就有这种感觉了」
只有南云夫妻很兴奋。智一，用「这家伙，不值得信任！」的眼神在看着愁。
「我说你啊，南云愁。从以前我就觉得了，你已经是个年纪不小的大人了，这麽做只是为了好奇心而一头栽进去是在想什麽啊」
「智一君。你真是个没胆子的男人啊。就因为那样子，小香织才会和我这边比较亲──」
「说那什麽话っ！出来啊っ，你这个家伙！」
在规劝一如往常扭在一起就快要演变成打架状态的愁和智一的同时，薫子就很努力地以包含着委婉的话语说起话来。
「王妃大人。我想说一句，以只是看看我们来鼓励国民⋯⋯姑且不论我们家女儿和阿一君他们，我们只是他们的家人，真的就是一般的庶民」
「⋯⋯原来如此。认知上似乎有点落差呢」
「落、落差吗？」
「嗯，一开始应该要明确确认出彼此的立场。因为当成理所当然了，真是遗憾」
露露亚莉雅简单地道过歉後，就像感到困惑的薫子她们做说明了。
「原本，您各位的立场，就比我要更上位吧？」
「诶？不是阿一或我女儿的香织吗？」
面对点了点头的露露亚莉雅，使薫子她们好像越来越摸不着头绪。
「那是当然的。菫大人、愁大人、智一大人、薫子大人、鹫三大人、虎一大人、雾乃大人、昭子大人──您各位，都是神之使徒众人的家人吧？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等同於是遥不可及的人物」
「有、有那麽夸张吗⋯⋯」
「不，当真如此。魔王的双亲的菫大人和愁大人就不用说了⋯⋯特别是，昭子大人」
「诶？我？」
突然被指名的昭子，像是很惊讶一样地在看着露露亚莉雅。
「是的。因为昭子大人，是『豊穣的女神』及『胜利女神』的爱子大人的母亲大人。如果您是生下现人神的父母⋯⋯就会成为教会方面的崇拜对象吧」
「我就只是个农家的主妇而已耶！？」
乡下的家庭主妇。在异世界成了类似圣母玛丽亚的存在。
会将玉子烧和牛蒡丝当成美味佳肴的圣母大人。会为了特卖，每个礼拜会有四次会骑淑女车暴走在单趟路程就要七公里的强者圣母。
昭子，只说了一句「是误会了什麽了吧？」便就在看爱子了。爱子很快地就移开视线了。昭子一个晕眩就踉跄了。发出「呜啊」的怪声来的同时就翻白眼了。「妈妈啊啊啊啊啊！？」地，爱子大叫起来就立刻去扶住她了。
爱子也一样，是知道民众，特别是教会的相关人等对自己的狂热吧，就以泪眼「游行就放我一马吧！」地在向阿一诉说起来。
阿一苦笑的同时就向露露亚莉雅说话了。
「王妃殿下。很遗憾就请你朝不举办游行的方向去着手。再怎麽说，正处於复兴的时刻，不论是人手也好时间也好都会是沉重的负担吧」
「也是有硬来去实行的必要性和有用性的，但⋯」
露露亚莉雅有点困扰地在微笑着。
「话虽如此，如果阿一殿这麽说的话也就没办法了。而且，原本就是和家人们来观光的吧」
「嗯。因为是利用对面世界的连休前来的，所以就没有那种美国时间了。我们是学生，父母亲他们也还有工作」
「我明白了。但是，在成就了复兴的黎明时刻，请您一定，要带着家人在民众前露个面。众人，会很高兴的」
「我考虑一下」
总算是将欢迎的游行给推掉了，使得薫子她们都松了一口气。向阿一送以感谢的视线。而，同时，看着要比父母亲要更自然地在与王妃互动的南云夫妻，在知道游行办不成而显得很颓丧的菫和愁则是投以了难以言喻的微妙眼神了。
从那之後经过了一段时间畅谈之後，到了差不多该散会的时候，菫就将一个请求，说出来了。
「露露亚莉雅大人，我有一个请求⋯⋯」
「啊啦，什麽请求呢？如果是菫大人的请求就没有拒絶的理由」
虽然露露亚莉雅微笑着做出了回应，但⋯⋯
「可以的话，我可以去墓前致意吗？」
「──」
不禁就使露露亚莉雅屏息，让话说不出来。
在这种地方，会向露露亚莉雅拜托的对象就只有一人。
没错，就是已经过世的国王，露露亚莉雅的丈夫──艾力西德・Ｓ・Ｂ・海利希。
「我听莉莉酱说，死去的人们的墓碑还尚未修建好。但是，到底是去向国王大人墓前的忠灵碑，我不认为会没有那种东西⋯⋯」
「⋯⋯嗯。您说的没错。因为也关系到国家的威信，在王宫的建地内就有王族专用的墓地。丈夫的墓碑也在那里⋯⋯菫大人，您的关心，令我惶恐」
露露亚莉雅，约略地浮现出笑容微微地将头低下来了。
与此相对，菫就将直到刚才的轻浮态给忍下来，向露露亚莉雅投以真挚的眼神。
「不用顾虑太多喔」
「诶？」
「我只是去向今後要成家人的人打声招呼」
「家人⋯⋯」
「没错。即使已经过世，家人就是家人不是吗。对王族的各位来说我想会觉得很没有礼貌，但没什麽好担心的」
「那是⋯⋯当然，菫大人的立场要比我高」
露露亚莉雅，让从一开始作为王妃所散发出来威严淡化掉，显露出有点困惑的样子。菫，对露露亚莉雅的话，静静地摇摇头了。
「露露亚莉雅大人，很渴望见到我们我有听莉莉酱说过了。这件事我们也一样。但是，我作为魔王的母亲，并不是要来见这个国家的国母一面的。我是来，见新的家人一面的」
「菫大人⋯⋯」
所以，才会用比其他人更为平易近人的态度去接触。因为不清楚露露亚莉雅的价值观和想法，才会用比较积极的交谈来试探去拿捏距离感。
「我是由衷地想去吊唁一下，露露亚莉雅大人」
「⋯⋯谢谢您，菫大人」
一股稳重的氛围流淌开来了。在堇一番作为家人来接纳的话语下，让露露亚莉雅的眼睛微微地湿润了起来。是因高贵之人不能在众人面前流下眼泪，不过，那双眼睛却是比任何的雄辩都还更能显露出她的心情。
莉莉安娜用很温柔的表情握住露露亚莉雅的手。露露亚莉雅也同样让乘载了变温暖的心的手反握了回去。
然後，似乎是判断出话题也告了一个段落了，荷莉娜便忽然现身了。
「露露亚莉雅大人。已经接近午餐时间了，要过去那边了吗？」
「啊啦？已经到了那种时间了？」
看来，是谈了相当久了。单纯的款待也使露露亚莉雅自己也很享受茶会的样子。加上，菫也说了非常久了吧。整串对话有３分之１都放在阿一的黑歴史，某种意义上，在这个世界应该要比魔王更为强大吧。
结果，这场茶会变成午餐会，之後，交谈就更加起劲了。基本上是以各自的父母亲，在暴露自己的孩子在小时候的黑歴史这种情况，不论是魔王或他那些最强的妻～子们，要是被王都中的众人给看见的话确实都会去怀疑自己的眼睛而显露一副感到很不舒服，或是暴露出拼命地在忍耐羞耻的模样。
不过，付出了由孩子们所牺牲出来的部分，菫她们之间的交流就被相当地加深了起来，特别是菫和露露亚莉雅，变得会互相去称呼对方为『菫』『露露』得好关系了。
就这样，以阿一为首香织和雫、爱子，以及莉莉安娜由於精神上所带来的疲劳显得很无精打采的时候，一行人就前去做午後的王都的散步了。


◎托塔斯旅行记⑤
结束完与王妃的午餐会，阿一一行人在加入了担任导游一职的莉莉安娜後，便来到复兴中的新王都了。
到处都有工匠挥动技艺时所发出来的咚将声。并且还进出了各种颜色的魔力。
被使用的主要都是链成魔法的样子，不过，也有身体强化魔法，或是风属性魔法都有被用来做为搬运的补助之用，与地球上的作业方式不同就使得菫她们都用很感兴趣的样子在看幻想般的景象。
特别是一级建筑士的智一，似乎职业上的身段被强烈地刺激了起来，注意到时那兴致昂然的视线就飘荡荡地被吸引过去了。
整个人的身影就是一副带有好奇心而陷入旁徨般模样来的迷路小孩。香织苦笑着的同时，就紧紧地握住智一的手。
「认知阻碍似乎有正常在运作啊⋯⋯」
「⋯⋯嗯。没问题」
阿一的话语，使得戴着红框眼镜的月点头了。
如果魔王一行人在王都内行走的话，有自知之明一瞬间众人就会纷纷一涌而来。因此，才会将阿一谨制的眼镜型认知阻碍神器给戴起来。
「话说，阿一先生。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
莉莉安娜，戴着和月一样的眼镜询问了。是因为她是以工作为优先的王女大人吗，整个人就显得很抢眼。如果穿上地球的女性套装的话，怎麽看都会是一名总是在工作的女部长。可以说是部长王女。
「没有特别要去哪边啊。姑且，是想让大家亲身去感受一下幻想世界而已⋯⋯⋯也有要看看，会复兴到怎样的程度吧」
「这麽说也没错呢。各位，有什麽建议──」
「我想去冒険者公会！」
「想去一下冒険者公会！」
会猛然地举动将手举起来的人，应该说是果然吧，他们就是南云夫妻。以闪闪发光的笑容。
「冒険者公会⋯⋯确实，那是以这个世界的战斗为业的人们的互助组织吧」
「呼嗯，确实令人很感兴趣」
「会穿怎样的武装呢，无论如何都想看一下」
哎？突然就想要去公会？还有其他可以去参观的地方吧？莉莉安娜虽然想开口这麽说，但在将这句话说出来之前八重樫家的各位就强烈地表示赞成。用闪耀到不行的笑容。
「抱歉，莉莉。可以拜托你先去冒険者公会吗？要是回头再去的话，爷爷他们可是会擅自突击过去的」
「我同意雫的说法。来到异世界的地球人，会最想想到冒険者公会是定番，我老爸他们，在昨晚好像就有聊到了。不理他们的话是会擅自行动的」
雫和阿一的眼神，都远远地望向某个地方。对自己家人的行为很了解⋯⋯⋯他们的行动力，有时还有办法钻过有在异世界受过锻链的魔王和剑士的意识的。
「我、我明白了。因为处在复兴中冒険者的需求急遽增加，体制也在最优先的情况下被整顿好了。我想看起来应该会和以前没什麽不同」
菫和愁这对关系很好的夫妻呀呼─！一声击掌了。而且，不知道为什麽做出「可以露一手」「就让大家看看，我的实力吧」这番危险发言关系很好的虎一与雾乃这对贤伉俪（？）就收到来自女儿的不快眼神。
就这样，阿一他们就来到新设立在距离王都中心地带要稍微偏东侧的冒険者公会了。
以前虽然是一栋可以让人感受到很有历史感的木造建筑，但新公会的本部使用了许多的金属材料在另外的意义上就成了一栋很有稳重感的建筑物。是强度增加的缘故吧，就成了一栋从二楼建筑，变成三倍高度的六层楼的建筑物了。
正面的出入口是一面很巨大双开式的门，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那扇门的上方有着一道极粗的铁栅栏。从构造上来很类似上开下关的百叶窗。
「变化真大啊⋯⋯」
「嗯。是本部的公会长的意思。因为以前太过相信王都的大结界了。在紧急状况时，似乎是可以将公会用来作为城寨的功能」
听到这般说明的同时，阿一他们就介入进就快要发动突击菫她们那边了。
复兴方面的委托，或是为了和他国的合作而往来的人们的护卫，工作激増是确实的，被扩张过的公告栏上就张着满满的委托书。
各种打扮的冒険者们，陆续将那些委托书给撕下来，而公会的职员则是不断地在将委托书张贴起来。
非常忙碌⋯⋯那种景象明显就充满活力。
菫和愁哇啊啊啊啊地就往公告栏跑了过去。看见了憧憬的异世界那一面满是幻想的铁板，多少就往幼儿在退化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在游乐园中嬉闹孩子。
面对在公告栏前人高马大的冒険者的後面一蹦一跳地在眺望着公告栏的二人，使得智一再四周围的目光被吸引过来的同时扯开嗓门了。
「唔、喂南云愁！你太吵了吧！如果觉得丢脸就给我自重一点！」
「智一君！有建筑类的委托喔！好像是在为了建造出与新王都相衬的崭新建筑样式而在招募懂得异国建筑样式的人！」
「帮我接下那个委托！」
智一先生发出哇啊啊啊啊的欢呼声往愁的所在位置跑过去了。香织因为手被甩开而发出了「啊！」的声音。
薫子面对丈夫的嬉闹，就用手摀起红起来的脸。
「那、那个人还真是的っ。好丢脸──」
「薫子！有跟料理有关的委托喔！虽然好像只是去帮忙，不过，有意愿的话将原创的食谱写给委托人也可以！」
「⋯⋯」
默默地不说话，薫子女士便无声地快步移动了起来。因为对料理教室的各种料理很拿手也是一位研究家的她，就搭着菫的肩膀一蹦一跳的去确认委托了。（注：後半段的动作是NTEA 妙厨老爹这部漫画的桥段）
「连、连妈妈都这样」
「香织。要进入到无的境界。以无心的态度去数质数吧」（注：意思是要人冷静，不要想太多）
面对不管怎麽看都不像是冒険者的二组夫妻的嬉闹，看见周围的冒険者都投以困惑和满是暖意的目光的模样，就使得香织两手掩面了。
阿一便温柔地拍拍那样的香织的肩膀。展现出一副顿悟开来一样的透明微笑。
雫忽然就往四周环视起来了。有发现到南云夫妻和白崎夫妻。我的家人怎样就是让我放不下心！地。
果然，
「嚯。你们有着相当『有一手』的氛围⋯⋯武器也同样拿着很不错的东西不是吗」
「你的剑也是，是很不错的东西。可以的话要不要告诉我工作室呢？」
就这样，虎一就和不认识的冒険者相互在展现苦无和长剑，或是
「你⋯⋯也很不简单啊。连脚步声都听不见呢」
「哼っ。你说的没错，我可是有办法绕到你的背後的喔。就让我来告诉你关於那把特殊的短剑吧」
然後，就朝流出冷汗来的冒険者的脖子，从背後将忍者刀给架过去的鹫三，甚至连
「呵呵，因为只是余兴而已，你们二位就冷静一点」
「我、我明白了！我都了解了就帮我解开这个！」
「都咬紧了！都陷进入了啊！」
以及，被雾乃用极细的丝线给强制拘束起来处在正座状态下的二名冒険者⋯⋯
哇啊啊啊啊地，雫发出怒吼的同时冲过去了。对着过於随兴的家人，抡起黑刀（入鞘）做出打算要殴打过去的动作。
是把忍者刀或苦无藏在那边呢。明明在出门时都应该有让他们都交出来了⋯⋯
「爷爷、父亲、母亲。试着在那边跳一下。快跳给我跳！快点！」
「啊啦，雫。你好像在恐吓耶？」
「母亲，你闭嘴！」
向以，来快给我跳！很不快的目光逼近过来雫耸了耸肩膀，八重樫家各位就一蹦一跳地在跳跃着。
刹那，虚空中就掠过了一道斩击的轨迹。雫的絶技好像是斩过了东西，不过，却是在搜爷爷他们的身体。
一瞬间，叮铃框啷地掉了下来──角菱、手里剑，十种放入了成分不是很清楚的香包、锁镰、吹箭套组、可变式钩爪、有着细孔的布、原木──等等的忍具。
「原木！？到底是把原木放在哪边的！？」
「只是一丁点的収纳技。虽然有想要教雫你的，不过，你瞧，那边。你都从阿一那里得到宝物库了我以为就不需要了吧」
「以为，我才没有！爷爷你这个笨蛋！」
要怎麽从不是很宽松的衣服的某个地方，将暗器或很不妙的药物或原木给拿出来的呢。
四周围的冒険者们都往後退十步了。在他们的脸上，都写着「这些家伙，絶对都是很不好惹的人！」
相对地，有个男人就很兴奋。
「那、那个是替身之术吧！？为此所需要的原木吗！？鹫三先生！请务必露一手，替身之术吧！」
「阿一！？」
雫感到很惊讶。阿一那双顿悟的眼神在好奇心与浪漫下闪闪发光着。而且，就连在他身边的缪也同样⋯⋯
「缪也是！缪，也想看替身之术喏！想学喏！鹫三爷爷！请你教缪！」
「缪酱居然！？真是一对相似的父女！」
雫张开双臂挺起身子，就挡住哇啊啊啊啊地往鹫三那边跑过去的阿一和缪。鹫三先生，被二人所求就显露出一副也不是不可以的模样。
雫以类似，这些家伙，已经没救了！的表情投以了求助的视线。
「好了好了，阿一先生。冷静一点ね」
「啊啦啊啦，缪你看你。另外，晚上还要拜托你喔」
阿一，被希雅勒住拉了回来。
缪，则被蕾蜜雅妈妈抱起来带回来。
鹫三先生，在不能将技巧秀给二人看的同时就将原木收起来了。
果然，还是不清楚是如何将东西给收在某处的。
那样的情况是会产生骚动的吧。被出声了。
「哎呀呀！这不是魔王大人吗！好久不见了呢。在这种地方做什麽？」
「诶？」
面对总觉得很耳熟的声音，正当阿一转动希雅的手钩住的脖子将视线看过去⋯⋯
「⋯⋯？」
就让眼睛眨起来了。
在视线前方，就有着一名陌生的妙龄美女。虽然让人有种与年纪相符的感觉，不过，却有着一副非常姣好的身材，会让人觉得很妖艶同时又会有种爽朗又俐落的独特氛围，是一名很引人注目的女性。
虽然有着如美魔女这样的形容，事实上却也是十分合适这种说法的人。穿着的衣服是公会的制服很清楚是她公会职员。
从好久不见这句话来看应该会是熟人才对，但老实说并没有印象。
「不好意思，你是谁？」
解开关节技的阿一微微地歪着头的同时询问了起来。姑且，也有往月她们那边看过去，不过，她们也同样都微微歪着头似乎没有印象的样子。
面对那样的阿一他们，美魔女的公会职员便抱起胳膊摇摇头了。足以匹敌缇奥的双峰被强调起来，因『魔王』的形容词而使注意力被吸引过来的冒険者们就不由得都看过来了。
「什麽啊。忘记了吗？真是薄情耶。你以为是谁替你们登录冒険者的」
「？你是，那个在布鲁克镇，偶尔会让人觉得很残酷的大婶职员？」
「怎麽，还记得不是吗」
「？？？」
阿一虽然因为对话八竿子打不上而在困惑中，但月和希雅似乎注意到什麽了。大大地睁大着双眼，用很夸张又颤抖的声音询问了。
「⋯⋯难、难道是凯萨琳？」
「你是凯萨琳女士对吧？」
「你说呢？」
你说什麽──！？阿一发出这种惨叫声了。到底是发生了什麽事，就连菫她们也都聚集过来了。
「啊哈哈っ，真是会讲出奇怪的话来的孩子们呢。我是凯萨琳不然还有谁」
「倒不如说，看上去就是除了凯萨琳以外的某个人了吧！是用了变成魔法了？有用了变成魔法了是吧！？跟记忆完全兜不拢啊！」
不可能差这麽多的啊！阿一大吼大叫了起来。
「嗯～，算了，确实，布鲁克太闲了，也让我变得有点幸福肥了。或许是在本部里忙东忙西，变的相当瘦印象才会不同吧」
「不对不对已经不是印象这种层次了。都已经是从噜◯米变成希雅这种层级了」
「噜噜◯？　我虽然不知道那是什麽，不过，你还真是个夸张的孩子呢」
虽然是一个很可爱又胖嘟嘟的角色，但是，面对变化大到变成一名身材姣好到不行的超絶美少女，就使得阿一的动摇相当激烈。
话虽如此，具以前在中立商业都市弗连的公会分部长伊尔瓦・强谷的说法──凯萨琳是有如公会职员的玛丹娜的存在，所以作为公会长的秘书长，或是身为职员们的指导员会被以『老师』来称呼来仰慕时，会有现在这样的身影就能接受了。
「等一下，阿一不要一个人在那边玩颜艺快点介绍一下。是认识的人对吧？」
菫，猛力地拍打处於混乱中的儿子的背同时这麽说起话来时，就使阿一带着讶然的表情介绍凯萨琳了。
在离开奈落之後第一次到访城镇里，将自己登录为冒険者的人，其後，为了能在其他分部可以图个便宜还替自己写了介绍信，对这名受她相当多照顾的人进行了说明。
菫原来如此地点了点头後，便急忙向真的就连RIZA◯都会很戏剧性大吃一惊大变身过的凯萨琳低头行礼了。（注：RIZA◯是RIZAP，一间健身机构的公司名称，标榜健康瘦身的出名。另外，凯萨琳这边有个ビフォーアフター，是NETA全能大改造，这边单纯用变身来解释，知道是前後大不相同的意思就好）
「我儿子十分受您照顾了。凯萨琳小姐，身为母亲请让我向您道谢」
「别这麽说。他可拯救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喔。必须要道谢的人，倒不如说是我们才对。如果多少有向您的儿子出份利的话，就没有比这件事要更光荣的了」
浮现出会使人着迷的笑容，凯萨琳便牵起菫的手。
阿一在想。这是诈欺。凯萨琳的外表可以用来诈欺了。
顺便一提，还是觉得布鲁克镇真的是一座魔窟。（注：大家认识的克莉丝塔贝尔也是出自这里）
之後，就连愁他们也都和凯萨琳相互寒暄了。面对很爽朗又表里不一的她，轻易地就让菫她们意气相投了。
然而，太过意气相投也很令人困扰⋯⋯
「对了。魔王大人他呀，虽然是让月酱和希雅酱二名美少女服侍着，但对接待小姐的我却是很冷漠呢」
「等等，那是误解──」
「啊～，有可能。如果是我家的儿子的话就会非常喜欢异世界的样板，肯定是会被接待小姐对其能力或是卖卖的素材上说『好厉害っ，你真是个不简单的人！』这种话的」
「老妈！？我想那种事情──」
「女人的直觉被小看了也很让人困恼呢。月酱也有注意到，紧紧地在握着魔王大人的手」
「住口啊！没有事实根据──」
「⋯⋯嗯。阿一，即使是在王都的公会也很期待接待小姐」
「月！？」
被凯萨琳、母亲、正妻亲口指摘，使阿一陷入到要将灵魂从嘴里吐出来的状态。
愁以「真是个男子汉啊！」地投以理解者的眼神并竖起了大拇指，智一则将要把人给杀了的视线给扎了过来，面对意外的内心面使周围的冒険者──特别是男人们都将像是在说「我懂我懂啊」地带有亲近感的兴奋视线给投过来了。
而，就在这时候，就有一道呼喊声在呼唤凯萨琳了。对想要岔开话题的阿一，简直就是救世主。
我的救命恩人，会是个怎样的人呢！？　便将感谢的视线望过去，
「啊啦？凯萨琳临时事务长大人啊！你在那里做什麽呢？工作都堆积如山了吧？」
「他妈的！根本没教援到！」
一看见现身的救命恩人，阿一絶望了。
从公会的楼梯现身的是，一个近二米的肌肉之块。是一名在严肃的表情上，有着编成辫子状的胡须，以及穿着迷你裙款式公会职员服装的类人类。
「喔呀，亚拉贝尔，抱歉。我马上就回去」
「求求您啊。⋯⋯啊啦？啊啦啦啦？在那边的人，难道是月姐姐大人！？」
「⋯⋯嗯？」
动作扭捏到不行的她（？）──亚拉贝尔。无疑，就是那间服饰店所量产出来的怪物集团之一。
虽然是那些量産型的汉女其中之一，不过，会称月为『姊姊大人』的人，肯定就是遭到月的股间粉碎过的其中一人吧。
「⋯⋯谁？」
「不记得也没关系。我只是个去向月姊姊大人和雫姊姊大人多管闲事的笨蛋而已」
不想承认呢，因年轻而犯下过错的这家伙⋯⋯就是个落寞的汉女。虽然不是很重要，但因为她一直就在站楼梯上，穿着极短的裙子就快要可以看到裙子里面了。
就快要可以看见极粗又硬梆梆的大腿中间的间隙了！
冒険者当中，已经有很几个人，就用宛如就像是看见了什麽不该看见的东西的表情趴倒下来了。就类似某个诅咒的录影机给干掉了的人们。
这根本，就是凶恶到不行的走光。
「啊，难道，你就是当时的冒険者？呃～那个，好像是，叫做『闪刃』的亚贝尔吧？」
「哎呀！雫姊姊大人！您还记得呀！」
轰隆隆的风鸣声。注意到时，会以为是使用了变成魔法的一张巨大的脸庞就出现在雫的眼前了。雫小姐，不禁就「咿っ」地发出悲鸣往後退了。
她是过去，窝在王都公会伪金级的冒険者。连是一名帅哥令人不爽的态度为特徵的他，现在好像都进化成很出色的规格外的生物了。虽然不知道为什麽他会转职为公会职员，不过，实力上目前真正是有符合金位阶级了吧。
月，咚地用手敲了一下手掌後开口了。
「⋯⋯啊啊，你是当时的。我想起来了。玛莉亚贝尔过的好吗？在王都开店了吗？」
「好开心！您想起来呢！嗯，嗯嗯，玛莉亚贝尔姊姊大人过得很好喔！会制作许多很漂亮的洋装！请务必，要去他的店一趟！」（注：这个人说话会自带发春型的「嗯」的尾音，因为不好置入有兴趣自己看原文。有这个音，看着时候要用娘娘腔的方式去看会比较有喜感）
「⋯⋯是吗，那太好了。股间粉碎是有价值的」（注：股间粉碎，原文是スマッシャー。股间是特意强调的原文不存在，这个单字的意思一般会翻成粉碎、爆碎。文库本是翻成粉碎机）
面对迅速破进而的巨大又严肃的脸庞，月以障壁来防御的同时点头了。
同时，冒険者内就变得闹哄哄了。虽然是因为魔王一行人在这里才会受注目而聚集起来，但在月的发言下就让男性冒険者都一齐按住自己的胯下了。
「难、难道⋯⋯难道说她就是传说的！？」
「粉碎─⋯⋯传说中的粉碎机！盯上的猎物是逃不掉的っ，是粉碎之道的开山祖！」
「！？」
月的冒出『！？』了。来回地看向四周时，知道所有男性冒険者们都向她投以了畏惧的眼神。
限定男性，比魔王要更令人害怕！
话又说回来，所谓粉碎之道到底是⋯⋯
总觉得被当成是传说的粗暴人物来看待也很无情。
月感到有点不知所措的同时，虽然打算要去确认那件事，但⋯⋯
「那、那个人就是粉碎大师的月⋯⋯粉碎之道的导师吗⋯⋯」
「没错っ，她正是让许多男人转生的稀世粉碎大师！如果是针对股间的话比起不会对人粉碎的魔王还更让人害怕的汉女们的女神！」
「！！？」
更为难听的称号都冒出来了。魔王的正妻，似乎在不知不觉间就成为女神了。是一位会破壊股间的女神大人。
「月酱⋯⋯」
「义、义母大人，这是误会。有点误会，但⋯⋯」
感受到一股，来自以堇为首的家人难以言喻的视线。好惨，被当成是一位很喜欢击碎股间的妻子！而，就使得月小姐就带着不知所措试图进行辩解了。
听着听着，愁就用有些抽搐的表情向阿一说起话来。
「阿、阿一。你，都让月酱做什麽了⋯⋯」
「哪有，你错了，老爸。我也干过相当多次的股间粉碎了。我和月被称为是『粉碎机・情侣档』，简称为『粉・爱』」
「喂，阿一君。怎麽看都像是在辩解喔」
智一露出惊讶的表情开始开始拉开距离了。
另外，只有月会发展出称号来的原因，就是在过程中感受到一股危机感会量产出汉女来的阿一有所节制造成粉碎行为的。
神话决战後，理所当然全世界的人并不是全都团结一致的。其中，当然就会出现去思考壊事的人。
特别是，有些会去盯上从树海内出来的女性兽人族的蠢蛋。
会持续对他们股间造成死亡的人除了月以外就别无他人了。因此，才会给予她股间粉碎的导师、汉女们的粉碎女神的称号。
到底，在那种令人丢脸的称呼被家人知道的情况下，月也很罕见地红起来在不知所措。但是，事实就事实才会说不出话来，而以泪眼在望着阿一寻求帮忙了。
「⋯⋯阿、阿一。阿一也来想点什──」
「月⋯⋯我，有说过为了避免那些家伙的增殖粉碎的做法有做了节制了吧。但是，饶不了女性的敌人我并没有阻止。相对於那个股间粉碎的钢铁意志⋯⋯被称为导师很贴切啊！」
「！？」
看见总是站在自己这边的阿一用阳光般的笑容竖起大拇指，使得月就像可以听见当这个拟声词地显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然後，「⋯⋯呜呜，阿一！你这个笨蛋！」地用粉拳在表达不满了起来。
面对那样的月，光是这件事就使得一名女孩子展现出灿烂笑容接近而来。
「呐呐，月♪　你，刚才的心情如何？导师小姐，你的心情怎麽样呢？　对男人重要的部位显露出异常执着的吸血姫小姐，怎麽──」
「⋯⋯扁你喔，香织！」
月大人的粉拳，开始转变成真正的拳击。黄金的右直拳就打在香织的脸頬上！但是，是有预料到吧。天真！与此同时被放出去的香织的拳头就以交叉而过的情况打在月的脸颊上！
彼此都没有胆怯，很有艺术性地就扭打起来！伴随着轰隆这种响亮的声音，二人的嘴里都吐露出「噗咕」呼气声。
「啊啊月酱！好了好了，义母拉不动你快冷静下来！」
「香织你这孩子，就只会对月酱行使暴力。好了，快住手！啊，够了！别用脚去踢了！」
菫和薫子，各自从背後去剪住月和香织的同时在将二人给拉开来。面对一有机会就会吵架（？）、开对方玩笑（？）的二人，使各自的母亲都不得不浮现出苦笑。
彼此都很清楚，女儿会互相对对方摆出那种态度，才会显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
喧嚣终於在公会内越来越激烈了。人越来越多别说是要进出就连公会的工作也都开始出现停滞的情形。
这样下去只会造成妨碍，於是阿一向凯萨琳打过招呼後就催所有人到外面去了。
应付着众人带有善意所发出欢呼声，或是面对有如艺人出现在面前的粉丝同时，阿一突然就将注意到的不愉快的事实给说出来了。
「⋯⋯这麽说起来，在我进到冒険者公会时，并没有发生骚动吧⋯⋯」
「不愧是，主人。世事难料啊」
「真是够了」
就在缇奥说着「事到如今在说什麽啊」这句话的同时，阿一总算是逃出公会了。
再次让认知阻碍产生效果而从众人的目光中逃离的阿一他们，一边在聊着刚才的骚动一边前往都市的中央了。
有着新生圣教教会的教堂所座落的广场，宽广的程度就如同一座小型的运动场。广场中央有座喷水池，被设计成休憩的场所莉莉安娜就开始对导览进行说明。
但是，不知为何在说明的同时都可以看见她流露出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使阿一他们都有些纳闷了。特别是，一直在往四周张望着的爱子，更加意外地感到很纳闷。
「那个⋯⋯莉莉安娜小姐。你有什麽话想对我说吗？」
「没、没有。那种事⋯⋯」
莉莉安娜的话虽然越说越含糊，但在看见广场时便下定好决心重新看着爱子了。
「爱子小姐⋯⋯请坚强一点喔！」
「为什麽！？」
面对将双手紧握起来，发出「嘿咻！」这种声音来的莉莉安娜的态度，使爱子试图要问个清楚了。然而，却没有那个必要了。原因马上就得到判明。
没错，就在广场的中央。坐落在往十二个方位喷出水来的喷水池的中央⋯⋯
「⋯⋯诶？不、不会吧⋯⋯那、那个难道是⋯⋯」
是爱子的雕像。
彷佛，就像是在向世界献上祈祷一样将双手举向天空很有艺术性的雕像，就出现在那个地方！爱子大人用很慈祥的表情在仰望着天空！微笑地在说着要将幸福遍及到世界！
正是女神！掌管丰饶与胜利的现人神的凛然的雕像！
「不、不要啊啊啊啊っ！？为什麽！？为什麽会这样！？」
爱子的悲鸣回荡开来了。
明明自己还活着的期间，世界上会有多少会见过自己的雕像呢。何况，会跪在那座雕像前面，一心在祈祷的信徒会有多少呢。
侧眼看到火大起来在抓狂的爱子，使阿一他们就吐露出「喔、噢喔⋯⋯」这种不知是在同情还是在惊愕的微妙声音来了。
而，就在这时候，位在广场南侧上的教会的门砰地一声被打开来了。
不由得就将视线移动过去十，那里就出现全身穿着法衣铠喘着粗气的男人们。
「爱、爱子大人啊啊啊啊啊っ」
「咿！？」
带头的，又很眼熟的男人就用会使世界产生出震动来的声音扯开嗓门大声说话了。以会使教会的窗户框啷框啷地摇晃起来的音量在呼唤，使爱子发出悲鸣的同时就整个人跳起来了。
「爱子大人大驾光门了了了了っ」
「呼咿！？」
这又是个有在哪边见过的男人。充满血丝的眼睛里挂着感动之类的模样，保证十个人中会有十个人会吓一大跳。爱子又再次跳起来了。
「各位！有了！有了啊啊啊啊啊っ！！」
「到底在说什麽啊！？」
那是在应付入侵者时的呼喊吗？然後，爱子就心里吐槽起来的同时就用火大的语气发出怒吼了。
轰隆隆隆隆地脚步声响彻开来，男人们就以那样的阵仗进行扑垒了。在絶妙的位置进行前滚翻後，就这麽一下子以单膝跪地的方式等待听令了。（注：ヘッドスライディング /扑垒。盗垒时头部会往前朝垒包而去的姿势）
「爱子大人。好久不见了！您的大卫，在此参见！」
「同样っ。我是您永远的仆人，切伊斯，在此！」
「我是约书亚！为了能再见到您我以度日如年的心意在等待着！」
「我的女神哟っ。请给予我杰德，任何神命吧！」
爱子全力转过身了。是一辈子最棒的转身，不禁会想要自我吹嘘一下的完美。
然而，就连这样的一瞬间想快点从这个糟糕的地方逃离开来的心情和展现出来的超人的行动，对魔王都不管用。阿一猛然用力地，就抓住试图要逃走的爱子的脖子。
「放开我！拜托你放开我，阿一君！在母亲的面前！我怎样都忍耐不下去！」
是羞耻心方面。
面对随侍在女儿面前，虽然是帅哥但显露出有些毕恭毕敬模样来的男人们，使得昭子眨起眼来。这时，月小姐突然出现了。好像还没有忘记月导游的设定。
「⋯⋯他们以前都是爱子的亲卫队。在被爱子甩了之後，就变成逆後宫的成员了」
「月小姐！？」
「爱子！？」
母女俩，发出了「你都做了什麽了啊！？」的声音。
「呼っ。那也已经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我们，是信仰爱子大人的虔诚教徒。是守护女神的骑士」
「大卫先生请你稍微闭嘴一下！」
遵命。
就这样一句，大卫神殿骑士团的团长大人便很明确地就将头垂来了。因为信仰的对象改变，具有有点危险的信仰心似乎没有出现改变。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吵杂声就开始将广场包围起来了。
过於吵杂，似乎还是让认知阻碍解开了。可以听见人在说「噢噢，难道，在那里的就是女神大人？」「什っ，埃希德大人所派遣来的现人神！？」「是真正的爱子大人呐！感谢神！」「真正的爱子大人，万歳！」「真正的爱子大人！ＹＡＨＡＡＡＡ！」等等。
在说了糟了的情况下，爱子便小碎步地往後退了起来。不如说，是认为希望真的不要再叫她『真正的爱子大人』了。
明明魔王大人和王女大人就在一旁，但以加速度在聚集起来的人们的视线就钉在爱子身上。
在神话决战中，阿一以煽动技巧将自己称为是『女神之剑』也是原因之一吧。对他们来说，认知到是很接近於相爱的主从关系。当然，主人是爱子大人。
何况，真正的埃希德已经死了，原本对一般信徒而言一辈子都不可能去听见神的声音。但是，那种常识，被现人神的爱子给推翻了。
那已经到了，会流下感动的眼泪并且喘着粗气在凝视都很正常的情况⋯⋯说不定，这麽说也没错。
如果放任不管一定会一个人逃往某个地方，所以阿一才会紧握着爱子的手。这又关系到人们欢呼声。
脸越来越红的爱子，这样的话我就一如往常自暴自弃吧！我做女神就是了～，做超女神就是了～真的好气人⋯⋯
「噗っ。爱子，你在异世界，都是这样的感觉吗？」
「⋯⋯母亲？」
噗噜噜地在颤抖的同时，昭子妈妈拼命地维持着咬着牙不要笑出来的模样。
相较於女儿的立场，理所当然会感到很错愕，但做妈妈的就是妈妈。能正确地察觉到女儿的内心。知道女儿，是用七上八下的感觉在扮演女神。
女儿，纵使在异世界被崇拜，依然还是会空转，或是自暴自弃地往前冲⋯⋯
然後，最後肯定会抱着头苦恼。
面对一如往常的女儿，与成为现人神的女儿的落差，使昭子从惊愕中走出来而笑出来了。
面对就那样子，笑着在看被逼入困境的自己的母亲，使爱子的眼神变的很不爽。
然後，突然就往广场的方向转过去，
「王都的各～位！大家好，是我！」
堂堂正正地，和雕像一样双手高举向天进行了问候。欢呼声爆炸开来，使阿一他们「噢喔？」地以半分困惑半分有意思的在注视起来。
不慌不忙将目光聚集起来的爱子，就以演技般的举动很快地就手指向後方──往昭子的方向指过去了。昭子「诶？」地一声便斜视过去，爱子在贼笑後，
「今天，我是来介绍我的母亲的！没错，那个人正是，这样的我──丰饶与胜利的女神的母亲──圣母昭子！」
「爱子！？你！」
昭子妈妈的错愕与抗议声，随即就被产生开来的巨大欢呼声给盖掉了。
称呼圣母昭子的口号响彻开来了。
「呵っ呵呵呵っ。去嘲笑被当成女神而感到痛苦的女儿，就让母亲成为圣母就好了」
「你！你居然敢出卖母亲呢！」
「错的是道听涂说的人！只会被带风向！」
「不管怎麽说都是错的吧！」
刺耳地，赞美之歌开始在王都的中央广场上响彻开来，使丑陋的母女吵架也爆发开来了。
而，这时，一名带着贝雷帽的女性，就快步地往阿一接近过去。
「魔王大人。我是画家叫做卡莉欧贝・艾雷希。请务必，同意我去描绘女神大人和圣母大人的美妙嬉戏」
似乎是一名画家。为了绘画便将画具都放在身上。
阿一在稍微思考过後，看着还在吵架的爱子和昭子⋯⋯就答应了。
「我答应你。好好干。夸张一点也没关系」
「感谢至极！」
女画家小姐，总觉得就用很黏呼呼的动作在拉开距离後，瞬间便将道具给摆好了。用充满血丝的眼睛，以很精神速度开始画起来了。
「我已经搞不懂母亲了！」
「你这个孩子！即使你要回来，我都不会做煎蛋给你的！」
「那会让我困扰的！」
微妙地还在吵架（？）的二人。
她们不知道。现在的身影，其实正在被稀世的画家在作画着。
吵架的景象，作为女神和圣母的优雅的嬉闹被画成了宗教性质的绘画，被复制出来的作品爆炸性地贩卖开来。
然後，卡莉欧贝小姐就因此而声名大噪，在神殿亲手绘制巨大宗教绘画，使得作品不断地在後世流传着。
农家主妇和她的女儿，在异世界被画成具有歴史性宗教绘画而被崇拜⋯⋯
之後，母女俩全都「呜哈」地吐出灵魂就不用说了。
之後，阿一他们总算是从引发大骚动来的广场上成功逃走了。
当时，虽然是藉由听见吵闹声前来的大卫的妹妹的大显身手才逃掉的，但⋯⋯
她的名字，回想起来有出现在荷莉娜所整理好的文件内的阿一，面对真正的妹妹修女酱的才干，与没有看漏这点的荷莉娜的才干，在内心里浮现出笑容了。
就这样，去逛武器或杂货，会在异世界中所出现的魔法具店，菫她们这群家～人们便享受了一番异世界之都。
途中，就有因工匠的直觉而察觉到阿一在场而蜂拥而来的王国专属首席链成师和他的愉快的链成师们，或是听亚拉贝尔所说而引发玛莉亚贝尔的袭击──以此为基础前问候⋯⋯
在图书馆的旧址，以再生魔法再现出过去的阿一为了补足不足的能力在学习知识而很努力的样子，就使得菫和愁变得很温馨，在与刚才的气氛完全不同下就让智一他们显露出惊愕而眨起眼来⋯⋯
面对不断地从书架的暗处专注地在注视着那个在学习的阿一的香织的身影，使所有人感到战栗⋯⋯
面对每每阿一移动到书架，会一边从暗处移动到更暗处，一边还是会从书架的间隙那里专注地将视线望过去的女儿的身影，就使得智一在逃避现实，让薫子抱起头来⋯⋯
对於拼命在解释的香织，果然，使得月「⋯⋯证据到手！证据到手了！警察先生就是这家伙！这家伙就是天生的跟踪狂！」就这样很开心地嗓开嗓门，果然又再次扭在一起打起架来⋯⋯
愉快地度过了那些事的阿一一行，当晚，就再次与露露亚莉雅享受了一顿晚餐。
然後，第二天，阿一他们，便出发前往堇和愁强烈希望要去的地方了。
对二人来说，不，对任何人来说都很残酷，可是，也可以说是命运出现转折的地方。
没错，就是要前往奥尔库司大迷宫。


◎托塔斯旅行记⑥
在阳光倾注而下的苍穹世界中，有一个巨大的物体在移动着。
那就是阿一的神器飞空艇佛尔尼尔。就在如棉花糖的云朵上滑翔着在飞行。
本来是有打算要使用传送门前往霍尔雅德镇，但却是因为愁他们「因为难得想要在异世界的天空飞行」的愿望所造成的结果。
「噢喔喔喔喔喔喔喔っ」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っ」
不用说都发出奇怪的声音来了。是南云夫妻所为。抓着後方甲板的栏杆，探出头在眺望异世界的絶妙景色。奇怪的声音，似乎是感动的缘故。
而且，虽然没有提高奇怪的声音，但对异世界的天空和地面上的群山、草原，以及有时会看见的中世纪样貌的城镇或村庄会觉得很感动的，这点白崎夫妻和畑山昭子、八重樫家的众人也是同样的。
就连现在所看的景象也觉得感动吧，对在地球上来说就是处在超高中飞行中的飞机外面在眺望四周的情况，未知的体验会使得成年人满心雀跃是很正常的吧。
「儿子！你好厉害！」
「儿子！你太棒了！」
「不客气」
菫和愁转过半个身体，竖起了大拇指。二人的话语，有如事前有乔好一样的出色同步率。对阿一来说，自从懂事开始他们就这样了。
面对因父母的言行和喜悦而显露出苦笑来的阿一，智一以带有兴奋的感觉询问了。
「阿一君。这麽前卫的船体是怎麽来着？　动力呢？这麽庞大，是怎麽让它飞起来的？不如说，在这种高度下不会呼吸困难，就连风也只是如微风一样是⋯⋯」
面对现在就快要逼近过来的智一，阿一使苦笑加深起来的同时做说明了。
提到，佛尔尼尔是以重力石来中和重力且调整重力的方向进行移动的，正确来说，与其说是『飞行』不如说是『落下』
提到，动力是运用魔力，仅限阿一搭乘时，才能自在地前往某个地方，以及展开结界来风量等等。
还有，前卫的船体──像魟鱼般的造型是阿一的兴趣，更不知道航空力学之类的事。（注：船体本身就当成是一架Ｂ-２轰炸机来看）
「哎呀，怎麽说呢，太过科幻了吧⋯⋯」
「呵呵っ，爸爸、爸爸。阿一君，很厉害对吧？」
「⋯⋯」
智一先生突然间就沉默起来。虽然女儿从背後绕到眼前来在催他回答，但他却很快地就将头给撇开来。香织又再次再び一溜烟从背後绕过来。智一，扭过头っ。香织，绕了过来っ。
白崎父女俩转了起来。
父女俩虽然毫不厌烦地展开攻防，但就旁人来看只会觉得是一对关系超好的亲子。自然，就使气氛充满了微笑。
智一先生，用快点想办法帮帮我的眼神在看着！妻子。
薫子看着露出感到为难的眼神的人们同时，视线一转就往阿一看过去了。似乎要把问题全都丢给他。请快点转换话题吧！
阿一，耸了耸肩膀表示了解之後，便显露出稍微想了想的样子，弯起嘴来笑了。
「喂，缇奥」
「嗯？　⋯⋯啊啊，原来如此。唔唔っ，没关系喔」
阿一和缇奥以心意相通的举止在相互表达意思。
正当所有人的视线都往阿一和缇奥看过去的同时，二人就一起往甲板的边缘走过去了。
「月，驾船就麻烦你了」
「⋯⋯嗯。好好享受吧」
呵呵地在笑着的月，应该说是在她的预料之中的吧，好像完美地掌握了阿一和缇奥的意图。朝佛尔尼尔注入魔力接过驾船的主导权时，就露出温柔的微笑了。
「老爸，现在就让你看看飞翔的幻想吧。是男人都会憧憬的幻想中的幻想吧？」
「什麽？阿一，你到底想做什麽──」
儿子的话使愁掩饰不了自己脸上的雀跃表情，在下个瞬间，他的表情就冻结住了。
是因阿一和缇奥往下跳的缘故。
从佛尔尼尔上面很潇洒地，也非常轻松地。
「诶？」
「哎，咦？」
愁和菫整个人都愣住了。就连智一他们也都张大着嘴巴傻住了。
但是，下个瞬间，就哇啊啊啊啊啊啊っ！？地发出惊愕尖叫声扑向甲板上的栏杆了。
月她们这群妻～子们都是一副很泰然且也不在意的模样，在视线尽可能往突然企图要自杀的阿一和缇奥追寻过去，就越过栏杆去往下看了起来。
在那一瞬间。
──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像是在搅拌大气一样，壮阔又雄壮的咆哮就在耳朵震动开来了。
不禁就使得愁他们哆嗦地让身体颤抖了起来往後退。
在他们的视线前方有一道巨大的漆黑之影由下往上穿过去了。
伴随使昭子和薫子不由得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的魄力一起冲向天际的，理所当然，
「是、是竜！」
愁，那又惊愕又感动的声音回荡开来了。
他是知道的。她，能如书中所出现的那样，或是如游戏那样可以转化成竜。也实际亲眼目睹过。
话虽如此，这样子自由地在天空飞翔的样子愁和菫都是第一次。说到底，只是见过在地面上转化而已。
黑竜身姿的缇奥就大大又优雅地盘旋在佛尔尼尔的上空。
反射阳光显现出闪耀的漆黑色竜鳞非常美丽，掌握着风的巨大翅膀和魄力满点的庞大身躯非常雄壮。
再一发赠送的咆哮。这次增添了灼热的吐息。
从佛尔尼尔的甲板上抬头仰望的愁他们的眼睛，都发出不输给阳光的光辉，还发出了类似雄叫的兴奋之声。
当缇奥再次在上空盘旋时，就以滑翔的动作与佛尔尼尔并行了。
「怎麽样，老爸。很帅吧？」
阿一很罕见，又非常得意地挺着胸膛这麽说着。在缇奥的背上抱着胳膊一边臭屁地站着的同时开回地笑了。
「太令人羡慕了っ。男人的浪漫就在眼前っ」
愁很不甘心地砰砰地在拍打着栏杆。顺便一提，也同时在跺脚。
阿一看见父亲那副模样而爽快地笑起来时，就告诉缇奥要她降落在甲板上。
「缇奥不介意，老爸你们也想坐看看吗？在异世界骑在竜背上飞行，我想可以作为一辈子的回忆喔？」
「⋯⋯老爸我，今天可得要感谢你这个儿子，和竜媳妇一番。请多多指教罗！」
「缇奥酱！其实我有在想总有一天要坐看看了喔！拜托你罗」
『呵呵，如果是义母殿和义父殿我很乐意。其他各位的家人们也同然。因为有安全保障，请放心乘坐』
面对直接在脑海里响彻开来的缇奥的声音，也使得在近距离观看到缇奥纳雄壮的黑竜身姿而有了实感的智一他们，都就这麽说不出话来大大地点起头来了。
就这样，最先由愁和菫来乘坐，缇奥便再次跃进天空了。
在稍微害怕了一下子之後，到底应该说不愧是阿一的双亲吧。一开始夫妻俩就情绪兴奋到满点了。愁，呀～呼大叫起来的同时便蹦蹦跳跳了起来。
『⋯⋯呼嗯』
「嗯？你怎麽了，缇奥」
注意到缇奥吐露出某种感慨很深的声音就使阿一询问了起来。於是，缇奥就用总有些苦闷的声音说了。
『没事。被主人的双亲踩踏，这也别有情趣──』
「嗯哼っ」
『咿呀啊啊啊啊谢谢您！』
朝大变态废竜的背上，灌入了主人那对内脏非常有效果的拳击了。发出悲鸣的同时废竜小姐便顺势道谢了。
在惊人冲击力下失去平衡往下坠落着。
「──啊」
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声音，愁掉落下了。就这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种拉长开来的悲鸣便在天空中响彻开来。
在阿一露出类似「啊，糟了」的表情旁边，菫就发出了「老公啊啊啊啊～」的尖叫声。然後，就在她的视野的一角一道银色的闪光就冲了出来。
一拍。
「真是的っ，阿一君你在做什麽呀！差一点义父就要变成地面上的污渍了喔！」
啪答啪答地拍动着银银翼，香织就从後面将愁抱住上升而来了。
经历了没有降落伞的高空弹跳的愁，就半翻着白眼「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能活着真是太好了⋯⋯」地嘀咕着。
「哎呀，即使变成了地面上的污渍，香织也能恢复原状⋯⋯」
「干嘛将义父当成被弄壊掉的人偶来看呀！你啊⋯⋯要更重视一下生命，好吗？」
虽说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基本上魔王大人一行能够超越死亡。就连阿一本人也一样，「放心，只是稍微死过一遍。就只是稍微死过而已」地开始使想法紮根了起来。
啪答啪答。啪答啪答。而，事实上银翼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振翅，似乎是习惯，不过，香织还是小心翼翼地让愁回到缇奥的背上了。
在知道不会有大问题时，向在捧腹大笑着的菫投以不快的眼神同时，愁就朝在甲板上的智一扯开嗓门大声说话了。
「智一～～～～君！香织酱～，就如你说的那样，真是个天使啊！！」
「是吧是吧！香织是天使喔！香织～，你好了不起～！做的很好！但是，爸爸的寿命已经缩短五十年了，请不要突然间就往下跳～」
智一先生，你的寿命差不多就快要结束了。
『义父殿。很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关系啦。是我有点玩过头了。真是惊险呢」
「噗噗噗～，老公你啊，真的都发出『啊～～～』！哈哈哈哈哈っ」
菫到底还是很优雅地在嘲笑老公的丑态。
敷衍似的咳嗽了一声，愁便试图换一个话题。
「等一下要去的大迷宫，也是相当惊险的地方吧？高空弹跳真是个不错的余兴」
「大迷宫的惊险，我想和刚才的情况是两码子⋯⋯」
因此，就使和堇一样微微地笑起来的阿一，露出有点烦恼起来的表情了。
「老爸，老妈。我，比较推荐你们去参观奥尔库司的表层，和奥斯卡的藏身处。和魔物的战斗⋯⋯会超乎老爸你们所想像的惨烈⋯⋯」
「不，阿一。我们就是为了知道你走过的轨迹才来这里的。你走过怎样的路，希望能呈现给我们看看」
「⋯⋯」
话虽如此，应该呈现到怎样的程度呢。对阿一来说，觉得就呈现出坠落到奈落之前所发生的事，与和月相遇後生存过程就好了。
仅限於二人，或是智一他们，要放弃血腥的战斗。
只是，对於自己心念转变当时的过程就⋯⋯
对於去自夸自己的不信就敬谢不敏了。特意去展现反覆吐血的过程会如何呢。如要之想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认为从和月相遇之後开始就足够了。
但是，那部分，能被菫和愁接受吗⋯⋯
要是能顺利呼咙过去就好了，不过，终归是自己的想法。
『唔唔っ。总是迅速果决的主人怎麽说也是凡人的孩子吧。在父母的目前展现出各种各样的迷惘』
话语虽然有些在嘲笑，不过，那是包含着温柔的理解，而且也带有对阿一的犹豫的关爱。
从菫和愁没有反应来看，似乎指向阿一一个人发送的念话。
被整个看透，以及背确实地投以关爱，使阿一将感到很不好意思的视线往相反方向看过去了。
「是啊。在家人面前的『缇奥公主姫』」
『！？』
「『缇奥公主』一直以来都很谢谢你了。『缇奥公主』总是很值得依靠。不，你可是真正的『公主大人』」
『不要叫妾身公主啊っ。太令人羞耻了！主人！你好幼稚呐！』
松开肩膀上的力气，盘腿坐下来的阿一，就用会使人感到很惊讶温柔手法抚摸起那又硬又滑的鳞片了。微微地，就使得缇奥像是身体感到苦闷一样哆嗦地颤抖了。
「缇奥，来个大回旋。之後就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吧。就拜托你来个很棒的飞行导览吧」
『嗯っ。都交给妾身吧。主人的黑竜是怎样的存在，就充分地品味一下吧』
面对儿子与竜媳妇的亲密互动，使菫和愁的头上冒出问号来的同时就投以温柔的眼神了。
之後，智一他们也同样享受了一番竜骑士，带着兴奋不已的心情，一行人终於是来到霍尔亚德了。
「⋯⋯好的，各位。这里，就是着名的『充满了万种思念而进行告白的香织小姐，被人轻易地给甩了且被嘲笑了』的事件现场」
「月！！」
就在要前往奥尔库司大迷宫之前，姑且可以说是一如往常的平日泼妇骂街发生了。
进入到霍尔亚德镇的阿一他们，在向家人们介绍，过去的自己所停留过的旅馆，及利用过的公会同时，就来到了奥尔库司大迷宫的入口了。
然後，月所发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了。
智一的眼神便的很可怕。「你这小子，敢甩了我们的家天使是不要命了吗，啊啊！？」这种有如流氓上身的模样了。
只不过，肯定要是介绍「是告白成功的地方」，也无疑会露出「你这小子，敢与我们家的天使交往是不想活了吗，啊啊！？」，类似流氓的行为。
就在薫子和雾乃、昭子等人投以「哎呀呀っ」这种感到很有意思的目光时，希雅便一边苦笑一边诉以调停的话语。
「嗯那个呢，并不只有香织小姐被阿一先生甩了喔。除了月小姐以外，所有人都被甩了呢」
「啊啦，是这样吗？希雅酱被甩了吗？」
「总觉得令人难以置信」
是知道现在的和睦景象的缘故吧，薫子和雾乃的眼睛都睁的大大的。
面对那样的二人，缪笑嘻嘻地补充了。
「因为月姐姐对爸爸来说是『特别』的喏！」
如同在肯定那句话一样，变得有点破破烂烂的香织就用很不高兴的表情说了。
「虽然很不甘心，但是没错喔，妈妈」
「就是啊。因为当时的主人，完全就是个以月为至上主义的人啊」
「就连现在也没什麽改变呢～」
当缇奥、希雅很怀念似的嘀咕起来时，爱子和雫便苦笑起来继续说下去了。
「这麽想起来，希雅小姐的毅力真是惊人呢。和阿一君再会时，明明阿一君完全就是个以月小姐为至上主义的人，却还能堂堂正正地『我是阿一先生的女人』地做出宣言来呢」
「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个告白的当下可以说是香织的转捩点。从那之後，香织就开始朝永不放弃的方向迈进了」
因为是当事人，所以沉浸在那样的回忆时，就有人的心情会因此而变得乱糟糟的。特别是，看见能够再现出那种情况来的方法就不用说了。
薫子的眼睛闪闪发光起来，往月逼近过去了。
「月小姐月小姐。能再现出香织她告白时的景象吗？」
「⋯⋯轻而易举喔，香织妈妈」
月的深红之眼闪闪地发出光芒。强而有力地竖起大拇指。想要加以阻止的香织⋯⋯
就被香织妈妈从被背後剪住了。
不想要看女儿的告白场景的香织虽然试图要向妻子提出谏言，但在那之前过去视的魔法就发动了。
然後，告白的景象就被呈现在眼前。
『我喜欢你』
「住手啊啊啊啊～～，不要看～～～！」
满脸通红的香织用双手摀住耳朵在拒絶接受，不过，过去的影像却是毫不留情地在播放着。身为母亲的眼睛显露出像是在说「哎呀哎呀」的感觉灿烂地在闪耀着。
在影像中，虽然香织被阿一甩了，但是，却还是用强而有力的眼神和言语在散发出自己的魅力。
然後，在放映中的影像角落，就有成堆成山的男人们不知为何就从股间流出东西来⋯⋯
『因为，思念阿一君的心意，我不想输给任何人』
「哞哇啊啊啊啊啊～」
虽然香织试图要用奇怪的大声音去盖过自己的话，但台词还是明确地响彻开来了。
顺便一提，这里是公共场所，理所当然，就会有许多人在场。冒険者、商人⋯⋯⋯所有人都显露出如同「噢喔」或是「哎呀呀」这般很温柔的目光。
姑且，香织就用摀住耳朵，抱着膝盖的样子咕噜咕噜地在地面上打滚起来了。似乎是太过丢脸才会拼命在打滚。
影像中的女人们的战斗结束，不知道为什麽最终阿一就被排除在外，当月做出跟上来的许可时，才相互投以无畏的笑容。
这就是现在还在继续，情敌们的历史展开序幕的瞬间。
「重新再看过一次之後，与其说是阿一和香织的结缘，不如说是月和香织的结缘」
「『我们的关系才不好！』」
月和香织很有默契地反驳了。关系非常好。
顺便一提，这时候虽然向阿一挑起决斗的光辉掉进洞里的影像也在播放着，但很善良的众人都很出色地装作没看见。
「呜呜，妈妈你这个笨蛋！」
香织将丢脸丢到家的矛头，指向薫子了。但是薫子，却像是在对待小孩子一样很温柔抚摸起蹲着的香织的头了。
「呵呵，对不起喔，香织。但是，香织，非常的帅气。不愧是，妈妈的女儿。非常努力」
「呜⋯⋯妈妈⋯⋯」
在众人面前，被当成小孩子在表扬有点丢脸⋯⋯，使香织的脸颊红了起来变得扭扭捏捏。
「妈妈也一样喔，为了逮住爸爸，将成群的蟑──咳哼っ，和女性们战斗过了喔。都让我想起往事了～」
「妈妈，刚才是要说蟑螂⋯⋯呐，刚才，要要将女人称作是蟑螂──」
「因为爸爸他呀，太受欢迎了。而且还是个不会区别温柔和撒娇的人呢，不论是怎样的蟑──因为对女性很温柔，所以就因此，让妈妈非常辛苦呢」
「薫、薫子？以前的事就都过去了吧？可以吧？在香织的面前，你瞧大家都在，对吧？」
「爸爸，比起那种事情，妈妈把女人当成蟑螂⋯⋯」
白崎夫妻也同样，似乎发生过许多事情。所以就使得香织小姐对搔起大量汗水来的智一先生，与很自然地就将女性称作是蟑螂的母亲感到大吃一惊了。
背负般若的创始者，现任的夜叉替◯使者──白崎薫子。（注：スタン◯使い，是スタンド。中文是替身使者。是哪部作品大家都很熟）
原来如此，香织确实是留有她的血。香织，到底是不会将其他的女性称作是蟑螂，不过，这部分就和智一非常相似吧。
人越聚越多，再这样下去会呈现出就快要引发骚动的景象了。
在想还是不要在门口做这种事情的同时，阿一，便把试图「⋯⋯然後，就有着从好朋友所爱慕的人的手中得到了刃器这项礼物而感到高兴的雫」更加招来混乱的月给强制扛起来，催促大家快点进到奥尔库司大迷宫内了。
「嚯，意外地有被修整啊。就跟游戏中的迷宫一样不是吗」
「真的耶。有照明⋯⋯啊啊，这就是阿一说过的绿緑光石吧？天然的矿石直接就变成照明了呢」
愁和菫很感兴趣地在迷宫内到处张望着。
智一他们也一样，会有一种更加昏暗又阴森如坑道般的地方的印象吧。看见意外地被修整过的通道时就显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奥尔库司的表层是不会出现比较强大的魔物。而且能开采到一定程度的资源。不只下级的冒険者，就连非战斗人员也因为都要具有一定程度的等级所以需求就很多。因此，才会好好被整修着」
香织，替阿一的观光导览做补充了。
「反过来说，如果去到没有被修整的天然洞窟，就会是个没有战斗职的和危险场所所以得要绷紧神经对吧？」
阿一，对此以「这麽说是没错⋯⋯」地一句说起话来的同时，便用很自然的动作将多纳拔出来了。
然後，连仔细瞄准都没有便扣下了板机。虽然没有被电磁加速，即便如此击发的声音还是很强烈，就因所在的地点而产生出巨大的回声。
在使空气产生出如劈哩劈哩地类似震动般的爆炸声下，使得愁他们的视线很快地就往前方移动过去。
那里，有着一只头部被打飞掉类似老鼠的魔物。是鼠人。
「呜っ」
「⋯⋯」
薫子用手摀住嘴巴，昭子则是微微地铁青着脸。八重樫家的各位虽然显得很泰然，但连智一的表情都整个绷紧起来。
然後，一群鼠人就从转角处散开来出现了。兹兹兹兹兹地在发出刺耳的尖叫，闪烁着红黑色的目光里显现出浓浓的杀意。
明确的杀意和敌意，就顺着空气的流动传来了。薫子立刻就抱住智一，而智一则青着一张脸在扶着吓到瘫软下来的她。
一旁的月无言地在往望阿一了。在察觉那个眼神是在说什麽的同时，阿一便微笑着摇摇头了。
随即，成群的鼠人便猛然地袭击而来。大约有十三对。
「唔、喂，阿一？那是──」
「阿一，没问题吧？」
面对愁和菫那番有点动摇的询问，阿一就以行动来回答了。
连续的枪声。正好五发。一发就将好几只的鼠人打出一个洞来，并且贯穿过去的子弹还以跳弹的方式继续在收拾剩下的目标。
秒杀，不对，根本是瞬杀。
面对近距离的枪击，而且有如好莱坞般的开枪技术，使愁和菫，以及智一他们哑然愣住了。
过於压倒性的优势。正是，类似於踩碎蚂蚁这样的差距，是一种无法去否定的感觉吧。
像是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让『宝物库』发光起来从虚空召唤出弹丸来的阿一，回头的同时就单手在进行子弹的装填。子弹如玩笑般就被收纳进弹舱内，接着，就直接顺势将枪收进枪套内。
「就如大家刚才所看到的那样，纵使是奈落这种地方，都没有不足以成为我的对手的人。香织说的没错，想要凭藉好奇心擅自行动的人希望可以谨慎一点，不过⋯⋯算了，因为月她们都在这里我想是不会有危险就没关系」
希雅和缇奥殿後，香织和雫在左右两侧，加上爱子的固守，在这种阵行内是不会有万一的吧。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用月的魔法可以直接化成炭，用香织的分解可以不留下尘埃，某种意义来说为什麽要特意去使用会留下明显痕迹的枪击的应对理由了。
「所以，接下来呢？还是，直接就去奥斯卡的藏身处吧？」
主要是，要将问题丢给薫子和昭子。
透过刚才的战斗，就能完全明白战斗过程的鲜明感了吧。虽说是魔物，但却是在眼前将生物击穿，是一幅会造成心理创伤的毛骨悚然的景象。
但是，过去的景象会比刚才所见到的要更为惨烈吧。就趁这个机会，重新考虑一下会比较好。
面对带有这种心思的阿一的关心，看着剧烈在动摇的薫子和昭子的模样的菫，就建议二人可以先去藏身处休息。
看来，是有着菫和愁要继续往下跟的前提。到底是有要追寻阿一的轨迹的打算。
薫子，看着智一。智一的脸色虽然还有点铁青但却用坚定的眼神点头了。薫子，顺势就看向昭子。被爱子很关心地握着手的她也同样，在仔细地看了看爱子後，就将视线转向薫子强而有力地点头了。
看见这种举动的薫子，看样子是做好觉悟了。
「不用，没问题喔，阿一君。我们也一样，想知道你们所前进过的道路。⋯⋯我也想知道，女儿走过的路」
「⋯⋯我明白了。但是，请不要勉强。机会不是只有这次。有需要的话，我随时都能带大家到任何地方」
看着重新取回笑容在道谢的薫子，阿一就露出真拿你们没办法这种略带无奈的表情耸了耸肩膀了。
清除最初的关键，一边说着当时的往事一边在往前进。
途中，出现了很可爱类似浣熊的魔物，
「库啾？」
「呜っ」
因为样子很可爱就使得喜欢这种东西的雫有点犹豫了吧。这种魔物，虽然几乎没有战斗能力，但会用惹人怜爱的外表以近身的一咬去注入强烈的麻痹毒来进行战斗的方式。因此，即便会犹豫也没有危险，但⋯⋯
「唉，我不擅长这种类型的──」
「嘿っ」
咻砰一声，响起了一声很响亮的声音，发出「库啾？」地鸣叫声来的浣熊酱的头就飞出去了。
犯人是香织小姐。
以脖子喷出血喷泉作为背景，香织露出笑容转过头。（注：不确定是不是NETA 我妻由乃）
「小雫，放心吧！这种的就交给我吧！」
「⋯⋯好」
突然间倒下来的浣熊酱的空虚眼神，就带着怨恨在看着雫。
雫以望向远方的目光回答了。肯定，在那视线的前方，正是过去那个心地善良又与暴力无缘香织吧。
在雫的背後显露出同样眼神来的香织爸爸和香织妈妈也一样，肯定是在回忆那个令人怀念的女儿。
从那之後，就在鹫三他们「我们已经忍不下去了！让我们战斗吧！」的言论下，在有雫进行监督的基础上亲身去体验的过程中在前进着，然後阿一他们就来到了连接第六十五层位在第二十层的房间。
姑且，数只拟态成岩石的石头人，都被解、打出洞来、压扁，或是化成焦炭。
「这里就是命运的分歧点。现在虽然被撤掉了，不过，那个地方有着会发出光芒来的矿石，外观虽然很漂亮但却是一个能直接让人转移到第六十五层陷阱」
经过阿一的说明，智一露出复杂的表情询问起来。
「⋯⋯我听说了喔。一度要将香织给杀掉的孩子，将那个陷阱给启动了对吧？」
「嗯，没错。那家伙很喜欢香织，因此就把手伸向发光的矿石了」
「如果，我当时没有显现去感兴趣的话，事情会变的怎样呢⋯⋯」
就能够改变命运了吧。香织，显露出复杂的表情。
阿一，轻轻地抚摸着那样的香织的头说起话来。
「不会改变吧。因为原因之一应该已经动起来了。⋯⋯面对看不起的对象，实际上又是个无能的家伙，为什麽自己喜欢的女人会去喜欢他。在学校里的每一天，以及来到这个托达斯以来一切，就让那家伙的心中孕育杀意的种苗了」
然後，就如同文字所描述的那样『鬼迷心窍了』吧。对他，对桧山大介这个人来说，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去抗拒恶魔的低语。
「不论是在好的意义上或是壊的意义上，已经都没有去在意的必要了」
面对想起在异世界中死去的同班同学的那个孩子，即使听到他的所作所为都会显露出复杂想法来的智一他们，阿一就用毫不受动摇的语气说起话来。
「那家伙已经不在了。被我杀了。不论是那家伙的事，或是那家伙的家人，大家都没有去烦心的必要。即便有，那也是我该背负的。随便去烦恼我所背负的东西也很令人困扰的」
虽然没打算负起一切，但还是有去考量到现场的气氛。
虽然话说得很冷漠又毫不留情，但很明显那是对智一他们的关心。智一他们的表情稍微缓和下来了。
即使如此，还是想要改变一下阴沉沉的气氛吧，我们的月大人便往前迈出了一歩。
「⋯⋯放心吧，香织。就如阿一说的那样，什麽都不会改变」
「月⋯⋯」
面对月那具有慈爱感的微笑，香织也同样将表情绽放开来⋯⋯
「⋯⋯没错，一～切都不会改变。阿一一定会与我相遇，香织絶对会被甩」
「月？」
月大人骄傲地挺起了胸膛。
「⋯⋯因为，阿一说过了。纵使能够回到过去，『不论多少次我都会走向同一条道路』『因为我想见到月』这样」
哼哼地，月大人高雅地用手摀着嘴巴在笑着。香织维持着笑容但额头上却啪叽地浮现出一个井字形。
「⋯⋯没错，阿一会来见我。放把香织晾在一旁！会无视香织！不论多少次──」
「分解！！」
银闪在掠过月的头顶同时进开来了。裹着分解魔法的大剑突刺被施放出去了！
如果没有立刻弯下腰来，月就变成刚才的浣熊酱！
「⋯⋯头、头皮，头皮被削掉一点了」
「啧，砍偏了吗」
用双手抱着头，在说了一句「头皮被削掉的经验明明一次就够了⋯⋯」後，月大人就微微地含着眼泪。似乎还清楚记得，过去曾被阿一开枪打过的事。
「⋯⋯可恶っ臭香织！说真话还生气真不像个大人！」
「是月你自己不对吧！而且，我才十多歳！跟月不一样！咦，这麽说起来，月小姐月小姐，现在几歳了呢？」
「⋯⋯宰了你」
「来啊！」
月和香织展开宛如呼吸一样的争吵。
气氛确实是恢复过来了，但⋯⋯带有，有点令人傻眼的感觉。
相互拉扯起来的同时，
「如果不去碰陷阱，絶对是改变的！」
「⋯⋯不会改变！不管走向哪条路，命运会让我和阿一相遇！」
「这、这样的话，就先把人给关起来就好了！旅馆或是王宫⋯⋯总之就把人关起来！当时的阿一君即便是我都能拘束起来的！」
「⋯⋯监禁！？好过分！」
「才、才不过分！因为一切都为了阿一君！」
「⋯⋯香织你这个神经病！如果被有病的香织给监禁起来，还不如由我来监禁阿一！」
「不行！要由我来！」
「⋯⋯能监禁的人っ、是、我！」
监禁监禁！监禁阿一！这在连呼着的同时月大人和香织小姐正在进行相互拉扯。
以很罕见的青着脸的表情，以及，颤抖的声音阿一开口了。
「过去的我，还真是糟糕。在对桧山动手之前，香织和月的监禁Bad End就已经紧密连起来了⋯⋯看看这只手。都起鸡皮疙瘩了」
温柔地拍拍有点颤抖起来的阿一的肩膀的人，很意外地就是智一。
「阿一君。放心吧，最终爱情会赢的。我也是喔，过去也有被薫子监禁起来过」
这位大叔，突然间就自曝出很不得了的话题来了⋯⋯而，不只是阿一，除了正在打架的二人以外的所有人都这麽觉得。只有薫子，「哪有，可都是为了老公你」地不知为何就感到很不好意思起来在扭扭捏捏着。
「一开始呢，只是像个每天会前来的妻子一样很勤快地在照料而以，但是那段期间她的私人物品就在我的房间增加起来，不知不觉就变得好像在同居⋯⋯」
「那、那个，智一先生？」
微微地颤抖着的同时，智一先生就在遥想遥远的过去。是怎麽回事呢，光芒渐渐地在从眼睛中消失⋯⋯
「经常会一起外出，即使在大学里我们的课不同但她总会在教室外等我⋯⋯」
「唔、喂～！香织！不要吵了快来看一下你老爸啊！总觉得很不妙了喔！」
智一先生的眼神变得越来越空洞。
「买东西全都由熏子包办，除了约会以外就没有必要外出了呢。但是，我们的约会，也逐渐变成是在家里看电影，或是很悠闲地在度过那种感觉⋯⋯」
「薫子女士！你家的老公的眼神已经死去了喔！？」
薫子女士，听见老公在讲结婚前的故事而红着脸在苦闷着。
「那是什麽时候的事情了啊。和大学的女同学们一起去喝酒，隔天，薫子就说了。『已经不必去大学也没关系了。全部，都交给我吧。智一先生，一直就待在这个房间就行了』这样⋯⋯」
「香织っ！！你果然是自己妈妈生的女儿！啊，不对，你果然也是十分糟糕的家伙啊！该死的家伙！」
智一先生！请快点恢复理智！阿一，这麽说着就用力在摇晃他了。
智一忽然回神过来之後，便在看着在那边一句监禁来监禁去在吵吵嚷嚷的女儿⋯⋯
「阿一君。情况不对时，请跟我联络一声。我们好好商量商量吧」
「⋯⋯好，谢谢您，智一先生。因为香织逐渐有了『那种』感觉，到时候即使是经验谈也请让我听听吧」
现在，是一对很幸福的夫妻，肯定智一，就被过去的薫子给吃得死死的了吧。
对阿一来说，第一次，觉得智一看起来是个很值得去仰赖的大人。
而且，面对很坦率，又露出有点抽搐的表情在祈求帮忙的阿一，智一也有了同样的感觉吧。
二人，相互强而有力地握起手来了。
阿一和智一。这是彼此的心灵稍微心意相通的瞬间。
之後，其实很期待在追寻直到与阿一相遇为止之前的轨迹的缪，就在因吵架而完全没有往前进时，就去调停月和香织了。
在她们的面前，向二人说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很好喏！所以希望可以更成熟一点喏！月姐姐和香织姊姊都不要在吵架了喏！」这样一句并且伸手指向她们了。
居然，会被五歳的幼女提醒「要成熟一点」⋯⋯
被劝架了的月和香织显得很消沉，在缪的面前正座起来「⋯⋯都是香织的错，对不起」「月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地在道歉了。
就这样，重新振作起来的一行人，终於是用传送门转移，来到了那个陷阱的目的地为在第六十五层的地方了。
下回是托达斯旅行记奥尔库司观光编的结尾。
到此姑且会告一段落，会稍微写一点别的小故事，另外，有点想写长篇的番外（是要写殴杀勇者希雅的故事⋯⋯还是其他的⋯⋯）
追寻过去的旅程的托达斯旅行记，白米自己，一边回想起各种各样的回忆同时就慢慢地很开心在思考想写的东西，所以对於故事变得很跳针感到很抱歉，不过，我想可以的话还请多多指教。


◎托塔斯旅行记⑦
在穿越了耀眼的光芒同时，可以感受到空气有了很明显的变化。
呼啸的风声在震动着鼓膜。
「⋯⋯是这样的地方啊」
「真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呢」
这里是巨大圆顶状的空间。而且，有一座石桥就连接这个空间的角落。
在那上面，环顾四周的愁和菫，就以倒抽了一口气的声音说出感想了。
一阵带有滑溜感抚过肌肤的风从地底吹上来，使得家长们的皮肤都竖起鸡皮疙瘩来。
一行人就在连栏杆，或是路缘石都没有如同飘浮在空中一样的桥上。薫子和昭子露出很害怕的表情在环视着四周的同时，尽可能地就站在桥中央。
面对怯生生在张望着的家长们，阿一开口了。
「这里，就是我们被陷阱转移过来的地方──第六十五层」
以正常从阶梯下来的情况，是不会来到这个地方的。这里，到底是踩到第二十层的陷阱时才会被转移过来的地方。
正打算要这麽说明的阿一，
「是、是吗，我都明白罗，阿一。但是，在你说明之前啊！」
「喂っ，阿一君！後面後面啊！」
愁和智一，拼命地在指着阿一的背後并大声地在说话，但阿一导游却是很乾脆地左耳进右耳出了。薫子和昭子，还有菫，现在正显露出铁青的表情在凝视着阿一的背後呈现出没有在听她说话的模样。
会这样也是正常的。
因为，如以漫画来形容的话，就有着一群在背景中呈现出满是『轰轰轰轰轰』这种状声字一样字带着压迫感的怪物正在迫近而来。是与到目前为止所看过的怪物有着截然不同存在，不置可否就能理解到对方拥有很强烈的压迫感。
──吼嘎啊啊啊啊啊啊
会让整个空间产生震动的咆哮响彻开来十，薫子和昭子便哆嗦地相互抱在一起，全身无力地就瘫坐下来。
而且，大量的梦靥战士从石桥的对面那里，让眼窝发出红黑色如火焰一样炯炯地光芒逼近而来。八重樫家众人，表情都紧绷起来了。
「啊～，糟糕。事前要是有先赋与精神耐性就好了」
「⋯⋯嗯。失策。大家，真是对不起」
──吼嘎啊啊啊啊啊啊
即便到了现在，阿一都没有将头转过去，还很不好意思地在抠脸颊。月也同样，感到很抱歉的同时便以魂魄魔法在替家长们挂上防恐耐性了。
不，不是该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但⋯⋯
似乎能够听见家长们的声音。
──吼嘎啊啊啊啊啊啊
第三次的咆哮。与此同时，石桥剧烈地震动起来。
怪物，过去将阿一他们逼入到困境之中的第六十五层的楼层之主，就在无处可逃的石桥上展开突进了。
因此，不待言
咚砰♪
──叽啊啊啊啊啊啊啊
与刚才有些不同的咆哮响彻开来了。
鲜红色的闪光，把怪物的一只前足给吹飞了。正好就在深入过来的一瞬间，失去支撑的怪物，便很滑稽地面部着地了。就这麽顺着惯性法则沙啦～～～地滑倒。
然後，正好就在距离阿一一步之远的前方停了下来。
「咳哼っ。耶～，这家伙的名字是叫做贝西摩斯。基本上，会很自然地就冲过来，或是会用『我的角正在燃烧喔』的感觉一边炽热化一边冲过来，是一种攻击模式会二选一又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魔物哦」
贝西摩斯吼嘎地发出咆哮，想办法要站起来。用寄宿着愤怒的目光在俯瞰阿一的同时，在让头上的角发热起来。
阿一先生，指着牠便「请看看，这就是炽热化」地在介绍贝西摩斯君的擅长技能。
「虽说来到托达斯的日子还算短──」
贝西摩斯挥下整颗头了。
阿一的上钩拳炸裂开来了。
加上了义手的震动粉碎和技能『豪腕』，以及来自手肘的猛力抬起。
──叽咿！？
新发现。贝西摩斯的悲鸣，彷佛就像是小狗狗一样。
「刚才才想起来，面对这种只知道往前冲的山寨牛，太被轻易地干掉就只会让人觉得非常痛心。应该要再稍微坚持一下吧」
「没办法喔，阿一。当时大家都很手忙脚乱了」
就在雫苦笑起来赞同的时候，鼻头遭到猛烈一击的贝西摩斯，就用剩下来的另一只前脚拼命地在揉着鼻子。真是一只，会好好做着「鼻子好痛喔」的动作来的小狗。
「阿一先～生！这边的骸骨要怎麽办？」
成群的梦靥战士就快要到达阿一他们的所在位置了。
阿一就用「请看看那边。是骸骨」的感觉指过去了。家长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被引导过去。
「那是叫做梦靥战士的魔物。强度不怎麽样。但是，数量相当多。这一层的陷阱，姑且，要嘛就是得穿过一头强大个体的贝西摩斯，不然是要穿过以数量暴力为主的梦靥战士，再不然就是利用前面的阶梯回到第二十层，这样」
而，在持续进行说明的同时，便向香织说了一句「香小姐呐，请将魔法阵给拆了」，带有老爷爷感觉的指示了。「好～」地一声很轻松地回答的同时，银之闪光便向梦靥战士们植入了创伤。
一瞬间化为尘埃，并且就连不断在产生出梦靥战士来的魔法阵都化成地面上的尘埃了。
家长们发出了「噢、噢噢」地，对香织小姐吐露出带有半分困惑又半分觉得很了不起的声音。
这时候，贝西摩斯从痛楚中恢复过来了。再度让角炽热化，毫不隐藏杀意和敌意就往阿一攻击过去。
「然後，姑且，我为了拖住这只贝西摩斯的脚步，就把桥弄壊掉，和牠一起感情很好地往下掉了」
就在针对各种转折进行说明的同时，克洛斯・威尔德就出现在冲过来的贝西摩斯的上空。砰咻一声在如螺栓般的物体射入进贝西摩斯的体内时，牠就这麽被拖往石桥的角落。
──吼喔！？吼、吼嘎啊啊啊啊！！
等等っ！？这是什麽！？被、被拖走⋯⋯我、我还没输要撑住啊啊啊啊っ！！
似乎可以听见贝西摩斯发出这样的声音了。虽然拼命地在站稳脚步阻止被拖走，但由於本来的体型就很庞大几乎就没有能够往左右两边闪躲的空间。
一步步被拖行一米之後，抵抗就显得多余而轻易地就往石桥的边缘而去。
啊！？後脚！？
贝西摩斯惊慌失措了起来。後脚一个踩空，前脚的爪子就拼命地在紧抓着的同时拼命地打算要向上爬，但⋯⋯
「嘿～，深度正因为我失去意识了就不晓得有多深，不过，好不容易正好有一只角很显目地在燃烧着的贝西摩斯先生在这里，所以刚好可以试着调查一下会掉落到哪个地方吧」
贝西摩斯，很有气势地在看阿一了。要理解语言虽然是不可能的，但看起来好像是这麽说的。
──不会吧？
这样一句。
阿一先生，莞尔地笑起来以多纳瞄准了。
瞄准的位置，就是贝西摩斯正拼命地在紧抓不放着的前脚，牠的爪子。
咚砰地爆炸声回荡开来的同时，被称为是救命绳索的爪子被粉碎了。
贝西摩斯的眼睛，诉说着「这样子，太过分了吧⋯⋯」⋯⋯就再也看不见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发出与从缇奥的背上摔下去的愁所发出来有点类似的悲鸣同时，贝西摩斯就往奈落的底部掉落了。
托炽热化的角的福，掉落下去的景象很清晰。
一段时间内，说不出话来的所有人就很有默契地在窥探时，香织就用难以形容的表情开口了。
「⋯⋯重新想想，好深耶。阿一君能活下来，真的是奇蹟呢」
「就是啊。好像，有被从侧边洞穴所喷出来的水给吹飞出去，就顺着那个流向流进了别的侧边洞穴里了啊⋯⋯」
「爸爸、爸爸。之前电视上有播过九死一生的特别节目，如果爸爸去参加的话我想会是最厉害的喏」
「缪哟，怎麽可以这麽说。主人，不论多少次都能从九死一生的情况下生还的，已经可以说是九命怪猫了吧」
「⋯⋯嗯。如果是不管发生什麽都絶对不会死掉的男人的特别节目大概就OK了」
「不对不对，月小姐。那样子的话老实说与其说是具有冲击性的影像不如说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影像了吧。肯定能独占最佳１００的喔」
以贝西摩斯渐渐在消失的悲鸣作为BGM，家长们向很乐观地在聊起天来的儿子和女儿们，投以望向远方的目光同时都发出乾笑声了。
悄悄地回到石桥的中央来之後，大大地吐出了一口气。
然後，菫说话了。
「那麽，月酱。就拜托你，重现出过去的影像好吗？」
「干嘛啦！我，刚才都很慎重说明过了吧！？」
阿一不由得就吐槽起来了。没错，阿一会模仿导游的作为，目的就是要以口头说明来避开过去影像的重现。
「⋯⋯嗯。阿一，真是输不起」
「我、我才没有，但是啊，月」
阿一虽然被月给吓了一跳，但对黑白分明的阿一，还是很难以去面对紧要关头的。
「主人哟，该适可而止做好觉悟了吧。母亲大人她们也好，其他的各位也好，都没有改变想要去看看主人的过去的态度喔」
「就是说啊，阿一先生。而且，如果是平时的阿一先生，即使形象变差了都会显露出『怎样。如果变差了，只要去变好就行了吧』的感觉来不是吗」
月她们面对阿一对於要再次展现出过去悲惨的景象而感到犹豫时，就露出有点被吓了一跳的表情来的同时传达出要说服人的话语。
但是，阿一却是带着为难的表情试图要反驳。
「部，那已经没关系了。这点⋯⋯，我是可以接受也有觉悟」
「⋯⋯嗯？那还有什麽不满吗？」
面对微微歪着头的月，阿一说了。
「⋯⋯举例来说，要让自己的家人看自己所演出的连续剧，难度意外的高不是吗？」
「⋯⋯」
知道阿一不愿意的理由了。似乎单纯是羞耻心的问题。
香织和雫，以及爱子视线往自己的家人看过去後，「没错！」地点头了。
当时是情势所逼。失去理智的样子也好，显现出某种坚定的决心也好、失败也好、努力的时候也好，一切都会被父母亲看见。
好好地想想之後，真的会很丢脸！事到如今这种羞耻心就在侵袭香织她们。
还是不要重现出再生好了，开始使气氛往口头说明比较好的氛围在流动过去了。
「就、就是说啊。等一下，你们看，当时的我，因为发生了很多事⋯⋯」
「确、确实呢。我和香织不同，我想在奥尔库司是无所谓，但⋯⋯在、在冰雪洞窟的事就放过我吧⋯⋯」
「我原本就不再所以无所谓，但⋯⋯在那之前⋯⋯特、特别是在乌尔镇就⋯⋯」
看着开始为难起来的女儿们，使薫子、雾乃、昭子就露出笑容在看月了。投以事实胜於雄辩的眼神。
月一瞥地看着阿一了。
「事情是这样，月。还有缇奥也是。这里就先不要──」
「月酱、缇奥酱，菫妈妈我伤心喔」
盖掉阿一的话，菫便以演技般的举动说出这种话来了。
没办法了啊地，接受了阿一的说法的月和缇奥就睁大的眼睛在看着菫。
「希望可以听听母亲我的请求啊。不然，我就会更伤心，总觉得菫妈妈我啊，是否是一个和儿子的老婆很好相处的人呢，不各方面重新想想的话──」
「⋯⋯嗯っ！请您看看，义母大人！比超高画质的蓝◯碟和４Ｋ电视所组合起来的电影要更鲜明的过去影像！也可以照着想法去快速倒带，跳过或是慢速播放的！」
没有半点犹豫。阿一虽然发出「月！？」地声音，但月却是「诶？你说什麽？」故意用手摀住耳朵装作没听见。
就在这一来一往时候，被转移到石桥中央来的阿一他们的身影就被放映出来了。
就在菫她们这群母亲们「哇～」地在击掌庆贺，而愁他们这群父亲则是向阿一投以同情与理解的温柔眼神下，一行人的目光就转向石桥上那令人怀念的过去的阿一他们了。
发出噢！地欢呼声，菫她们便注视着过去的儿子和女儿。然而，就连声音也马上就安静下来，表情整个僵硬了。
──我，不会让你们死掉的
陷入在困境中的梅尔德团长的声音响彻开来。
出现的贝西摩斯，或是梦靥战士，在刚才都看了。是被阿一和香织轻松收拾掉的魔物。
但是，影像中的学生们半数都陷入在恐慌的状态，无疑在传达着当时的窘迫氛围。它，贝西摩斯牠们强烈的杀意透过影像在传达着。
光辉，与梅尔德在展开要不要撤退的争论。雫虽然建议就照梅尔德团长的指示，但驳回了青梅竹马的话的光辉却决定要参战。
这时候，阿一介入进来了。
──大家都在恐慌！因为没有队长！
因为老实的性格，阿一虽然会彻底避开争执，但却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声。
──看不见前方就要好好看着後方！
在梦靥战士的袭击下同学们都显露出凄惨的模样。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面对恐惧和絶望感在发出悲鸣且战斗着的身影都会让人变得不想直视。
之後的展开，正是怒涛。
贝西摩斯的冲锋。冲击波被吹散开来。阿一他们有如玩具一样倒了下来。
代替受伤而无法动弹的梅尔德牠们，光辉他们扛起了战斗。
但是，连勇者的王牌『神威』也没辙，再次被吹飞，已经没有可以施展的办法了。
──把光辉扛走！
梅尔德的话，是对阿一说的。不论是自己人的骑士，或是雫她们都要抛弃，只有光辉能得救的一句话。
面对不舍弃谁就没有人能够活下来的状况，使菫她们，与被显现出要舍弃眼前的女儿的决心的八重樫家的众人都紧紧地咬着牙了。眼前，是苦闷声音倒下来的女儿。做父母的心情会如何呢。
然後，决定命运的瞬间终於到来了。
等同於没有战斗能力的一名少年，就出现在眼前。
只有一种武器。只是拥有能对矿物进行加工的技能，单单一个人，就留在战场上。
「阿一⋯⋯」
「⋯⋯」
面对在大家撤退的时候，拼命在压制住贝西摩斯的儿子的身影，使愁如呻吟似的在呼唤起名字，而菫则是用力地将嘴巴抿起来了。
明白。
儿子，平时虽然是一个事不关己主义的人，但当的必要时会是一个相当果断的孩子。
这种时候，就会是个不论有多害怕，都絶对不会见死不救的孩子。
但是，做父母的还是会想吧。
为什麽，不逃走呢。
在对为了谁而迈步向前的儿子感到骄傲的同时，都会希望他可以抛弃那种勇气吧。
然後，就发出「啊っ」的声音了。
是谁发出来的呢。还是，在场的所有人呢。
许多如流星一样倾注而来的魔法，越过了拼命打算要撤退的阿一的头上，然後，一发火焰弹命中阿一的正侧面了。
阿一有如树叶一样轻轻地飘飞起来。虽然眼神显露出空虚，却还是拼命试图要回来。
然而，它却是被贝西摩斯最後的杀意给阻止了。
「『阿一！』」
不由得，就往影像中的阿一伸出手来的人就是愁和菫。
彷佛，就像是在回应二人一样，阿一就这麽伸长的手往奈落坠落了。
马上，就被深深的黑暗所吞没消失了。
然後响彻开来的，是香织的呐喊。撕心裂肺，带着沉痛的惨叫一样悲惨呐喊回荡开来了。
然後，过去的影像突然间就消失了。
对愁和菫是理所当然的，智一他们也说不出话来，不停地在看着阿一他坠落下去的地点。
看见那种模样，是想起什麽来的月就「呼嗯」地一声点头了。
「⋯⋯嗯。是阿一很出色又充满气魄的影像。光是刚才阿一的勇姿，我，就能配三碗饭了」
「⋯⋯月，稍微看一下气氛吧」
香织小姐都吐槽了。月将手举起来後，说出这麽「⋯⋯话说各位。请看一下这个影像」一句话後，看向缇奥的同时啪的一声弹响了响指。
缇奥，「哎～真的要吗？说真的，要在这种气氛下去做吗？」以感到为难的表情在发问，但月却是立刻就比出了GO的手势。
叹出气来的同时，缇奥就将收录了过去的影像的山寨SD卡插入手机。立体投影就在空中投影起来。
──南云君，你起来了吗？是我白崎。稍微，打扰一下可以吗？
「！？」
「！？」
猛然就往月看过去并做出反应来的人，就是香织⋯⋯和阿一了。
「哇哇哇っ，缇奥！住手！」
「⋯⋯不会让你如愿的！」
月大人，趁着香织产生动摇的空隙，就以、重力・空间・缚光锁的复合魔法将香织拘束起来。香织「唔！？」地发出悲鸣就像一只蓑衣虫一样倒在地面上了。
「阿一君！拜托你！」
「好吧我知道了！」
阿一将多纳对向缇奥。有意要射穿手机。刹那，毫不犹豫地就扣下板机了。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
「⋯⋯希雅！」
在月的号令下，超人兔没多想就有了反应。以不会留下残像的速度将手往缇奥的前面一伸时，就抓住了远远超越过音速飞来的子弹。
虽说不是电磁炮，但这只兔子真的很Bug⋯⋯，就使得阿一的表情抽搐了起来。
趁这个空档的希雅，紧密地就往阿一贴过去把人拘束起来了。
「啊哈哈⋯⋯对不起了，阿一先生」
「⋯⋯你大抵上，比我更优先於月啊」
阿一有了一股「无法释怀」的感觉。
就连这时候影像也还在放映着，穿着睡衣的香织，即便是在深夜还是进到阿一的房间了。
「香织！？你、你你你你为什麽用那种打扮进到男人的房间里！父亲，不记得有把香织养育成那样的壊孩子喔！」
「哎呀香织！相当大胆呢！」
白崎夫妻非常兴奋。只是指向完全相反。
「月！适可而止──唔咕っ」
香织虽然是将魔法分解掉而解开束缚了，但却阻止不了。被自己的妈妈抱住，就连嘴巴也被塞起来了。再怎麽说，都不能将自己的母亲分解掉。
影像中，当是人们就苦闷着不断地在对话。
──我保护不了你的吧？
──嗯，但是我会保护南云君的喔
唔噢噢噢～这种感觉的呻吟声响彻开来。是阿一和香织发出来的。似乎在精神上被给予了致命的一击。
面对从薫子那边离开来，双手摀着脸蹲下来的香织，月很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了。
「⋯⋯放心吧，香织。等一下，我的耻辱也会被光明正大地呈现出来的」
「那倒不如说是，在无法避免去显现出阿一君的过去影像的基础上，在此之前我所做过的事也会受到牵连⋯⋯是这样没错吧？对吧？」
「⋯⋯香织。我觉得呢。有同伴是一件很棒的事」
「重新审视一下朋友定义好吗！才不是那种要一起被拖下水的关系吧！」
月很有韵律地在说着「朋友♪ 朋友♪」的名词同时轻轻松松地就避开，泪眼要去抓住对方的香织。
除了羞耻心还处於身负着沉重伤害而露出空虚眼神来的阿一之外，面对那样子很有趣关系又很好二人的模样，使所有人都从刚才的沉痛气氛中恢复到原来的氛围了。
在这种情况下，愁就去抚摸比起羞耻心所带来的致命伤更忙於逃避现实的阿一的头了。
「干嘛啦，老爸」
「没事啊？话说回来，之後怎样了？从现在开始的前面，才是你最辛苦的时候吧？就好好地展现给老爸看吧」
「⋯⋯唉。知道了知道了。我会的。只是，刚才那种过去的影像的程度，也有被月的关心才会那麽担心吧？」
「哈哈⋯⋯你知道啊」
看来，是以以羞耻心的同伴这种目的为基础，在顾虑愁他们的缘故才会投影出香织的过去影像，似乎所有人都知道的样子。
蕴含着感谢的温柔眼神，香织身上被延伸出去投注在月的身上了。
脸颊被香织给拉长～开来的同时，注意到那种视线的月就有点感到害羞红起脸颊来了。
阿一他们用传送门一口气来到奈落了。
降落在过去的阿一随着地下的冰水漂流到的河岸後，在那里，就留有过去的阿一为了取暖用链成魔法而刻划下来的篝火的魔法阵。
有点感慨地眺望它後，阿一就把视线往洞窟的前方，黑暗的深处移动过去了。
「⋯⋯阿一，你就是沿这条路前进的吧」
愁的问题，阿一以耸了耸肩膀来表示肯定。
「那麽，既然有我们在，即便是奈落也不会有问题。说是这麽说，奈落终归是奈落。因为魔物的等级截然不同。进路的前面，我想某种程度要先采取好预防措施」
说着说着，阿一就在看着缪了。对着微微地歪着头的缪，阿一说了。
「缪。让恶魔战队出场了。叫他们引开这一层的敌人」
「我明白了喏！小子们～，上工时间到罗！呐喏！」
缪专用的宝物库显现出光芒。
下个瞬间，就产生出没有特殊意义的七彩烟幕！如漩涡般被雾散开来的五颜六色的烟幕之中现身的是，一个个都摆出JOJO立来的缪专用多脚型的生物格雷姆们。
通称，恶魔战队！！
「大家，开工！呐喏！」
有如在说AyeAye，Mom！！摆出很出色的敬礼来的恶魔战队们，将多脚的前端换装成车轮後，就一边展现出有如熟练的滑雪者麽一样很华丽的滑行一边往通道的深处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以後，紧接在咻砰这种爆炸声和嘟噜噜噜噜噜这种炸裂声之後，「啾啾！？」、「吼嘎！？」、「叽啊啊啊啊！？」一类的悲鸣就响彻开来了。
啊啊，肯定是野生的兔耳这类的生物被改变了吧，正好就使得兔耳颤抖起来的希雅询问起来。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为什麽要派缪酱的格雷姆呢？我想用你自己的死神就好了吧」
阿一，抠起脸颊来的同时，就露出难以形容表情回答了。
「嘛，是这样没错啦。而且，不管怎麽说基本上就只能在我的知觉所及的范围内活动而已。就算是复数机体也一样都要我来控制的情况是不会改变的啊」
可是，呢。恶魔战队就⋯⋯说着，被看着的缪，
「唔溜？缪没有在控制贝尔酱他们喏。说起来是贝尔酱他们好好地在工作着的喏」
面对理所当然的事，缪感到困惑的同时这麽回答了。
「就是这样。比起用一个人的知觉能力去操控复数机体进行处理，七个人⋯⋯不对，七台？啊～，算了，因为内部有那个，用七个知觉能力去处理会比较确实吧？」
「重新想了又想，那个『里面』是什麽？」
不仅是希雅，就连其他人也都用有点尴尬感的表情在询问。可是，那个答案连阿一也没有谱。虽然试着看了看缪，但
「？　 贝尔酱就是贝尔喏。撒酱他们也都是撒酱他们喏」
面对这些理所当然的事，缪歪着头这麽说了。
「算、算呢，反正。这边的世界也有魂魄魔法或降灵术，也就会有这种事情吧。这部分的解明就⋯⋯总之，对缪不是壊事就先保留吧」
他们的真实身分会在某个事件中被判明，现在不认真去寻找真相而注意到不自然的意识动向的魔王会变成魔王，会是在稍微不久以後的未来的故事。（注：这里指的是深渊卿篇二章，另外缪有灵异体质相关故事请参阅後日谈１）
「那麽，安全就交给那些家伙来做就好了⋯⋯老爸、老妈。还有智一你们也是。钻牛角尖虽然不好，但去看前面的东西并没有意义，倒不如说我想会让你们感到很恶心。姑且不论我老爸他们，对智一你们来说也不关香织她们的事。先不管我的心情怎样，纯粹，是强烈不建议去观看」
面对阿一带有严肃意味的话语，都没有使愁和菫动摇。
智一他们只是稍微，在相互看起彼此的脸了。然後，彼此都接受了什麽而点了一个头後，就向阿一投以坚定的眼神。
「有关系吧，阿一君。这边可是女儿被後宫的臭小子给抓住的父母。你，不得不变成现在的你的事件⋯⋯身为香织的父亲的我是不能漠视的喔」
看样子，智一的想法是与所有人共通的。
那麽，说再多也是多余的，阿一就耸了耸肩膀了。
然後，
「好吧。那麽，月，影像这边就交给你罗。就适时地，跳过播放或是快进吧。光是这一层应该就待了十天以上了。还有，香织你们就拜托要好好保护好各位家长们的精神罗」
就这样，做出指示的同时，不知道为什麽就一把将缪给抱起来了。顺便，还牵起蕾蜜雅的手将她往这自己这边拉过去。
面对感到困惑的缪和蕾蜜雅，阳光般笑着的阿一说起话来。
「结束後就在这边集合吧。因为还要适当地准备茶点，就慢慢来」
「唔溜！？爸爸！缪呢！？　缪也想看喏！不如说，爸爸不一起去吗！？」
「我不去」
阿一爸爸。虽然露出笑容，但语气却很坚决。
菫和愁，吐露出哎哎～？　地感到不满的声音。
「阿一，你在说什麽啊」
「不，老妈。一切都很悲伤就没办法一起去观看。何况是解说⋯⋯因为太过超现实我拒絶」
「不对，但是啊，阿一⋯⋯」
「老爸。当时，我在想什麽，那些事月她们都知道。在冰雪洞窟中创造出水晶钥匙的时候，我的感情全部都传达给她们了。应该都很了解才对」
而且，这麽一句阿一将缪紧紧地拥抱着的同时说起话来。
「姑且不论老爸你们，或是已经都知道的月她们！不如说我已经，对於要不断地去翻到那种感觉，要唤起杀来杀去会让人感到很丢脸的景象是絶对不想让缪看到的！」
那似乎是最主要的理由。做爸爸的人，总是想让女儿看见自己最好的一面。
「才不丢脸喏！所以，爸爸！缪也要──」
「无论如何都要的话，就先跨过我的屍体」
惊人的觉悟和决心。
缪一句「哎哎～，怎麽这样喏⋯⋯」地就露出感到气馁的表情了。
而且，面对想办法要从被阿一抱住的状态逃脱开来而试图让手脚乱蹬起来的缪，不想让女儿看见自己的黑歴史而显得很拼命的阿一爸爸也没有大意，紧紧地扣住她不让人逃走。
「那～个，亲爱的。我也是留下来的人吗？我也一样，对亲爱的的过去很感兴趣，但是⋯⋯」
「蕾蜜雅。你看，缪这孩子在耍脾气。等一下心情会变差会更明显。在老爸他们回来以前，必须要支援我来让缪的心情恢复。我一个人的负担太重了」
会这样也是正常的。因为元凶就是自己。这点爸爸～们都深深地点了点头。因为自己的原因要去应付女儿受损的心情而感到很苦恼的人，所有人似乎都一样。
愁也一样，会不知不觉因为游戏的关系而在痛宰了缪之後，常常会被说「我最讨厌愁爷爷了！」而变成屍体状态，所以最近，似乎很了解和孙女相处有多难。⋯⋯虽然正常来说是他自己自作自受造成的。
来自蕾蜜雅妈妈，对阿一爸爸「啊啦啊啦，亲爱的你⋯⋯」的一句话後，在被真的感到很困扰人的显露出来的眼神的注视下，阿一就用视线「去吧，这边就交给我你们先走！」地在催促月她们。
月她们，以及愁他们，都露出难以形容的表情往前面而去了。
来自背後「爸爸你这个大笨蛋～～！！」这种大叫声，和「唔っ！？喂，缪！不要用指甲用力抓我！啊，你看你！别咬！」这种大叫声，和「啊啦啊啦呵呵呵」这种微笑声响彻开来，就使得表情越发变得更加难以形容了。
然後，因黑暗将阿一他们的身影隐没掉且拉开一段距离後，在巨大的十字路口附近，月重现出过去的影像了。
与现实重叠在一起的幻象阿一，感到害怕的同时还是一歩一歩在往前进。
面对与现在桀傲不逊的说话态度，和无畏又充满自信的模样完全不同又软弱的身影，使愁和菫都感到很怀念。智一他们则是怎样都无法与现在的阿一连结上而显露出有些困惑的表情。
而，那随即，事态就急转直下了。没错，与踢击兔遭遇了。躲在岩石的背阴处，屏住气息，因紧张让阿一的表情变得紧绷起来。
在那视线的前方，踢击兔和双尾狼的战斗开始了。踢击兔的压倒性胜利让阿一的表情整个抽搐起来，但为了从现场离开⋯⋯
「不可以っ，阿一！」
不由得，愁就这麽呐喊起来之後的不久。
如怒涛般，又残酷的过去开始流转了。
是愁他们的视线所无法捕捉到的踢击兔的冲锋。娇小的身体，具有超越过贝西摩斯的冲锋之上带有破壊力的踢击。
与被炸歳开来的地面一起被吹飞，阿一被翻弄似的多次在地面上翻滚。左手被打碎，无力地垂挂着，可是，这样还没有结束。
「呜、啊⋯⋯」
是谁发出来的呻吟声呢。现身的是楼层主──爪熊。透过过去的影响也能明白浑身散发着超乎常轨的杀意和凶恶的氛围。
在完全被吞没掉的家长们的视线前方的景象是，失去了左手的阿一，面对踢击兔就在在眼前被捕食，一边哭喊一边拼命地在往墙壁深处爬过去的模样。（注：这段有超译，为了还原以前的景象。另外捕食那段作者有漏写是兔子被吃和阿一的手被吃）
「呜っ，唔呜っ」
薫子和昭子跪下来了。用手摀着失去脸色的嘴巴。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不由得会是整个胃都翻搅起来了吧。随即，香织就用魂魄魔法去提升精神耐性，以再生魔法在进行治疗。
「⋯⋯好了不起」
代替失去言语的愁他们，小声地在嘀咕的人就是鹫三。
和鹫三同样露出险峻表情来的虎一和雾乃继续往下说起话来。
「真是的。在这种状况下，纵使是无意识能为了活下去而动起来的人有多少呢⋯⋯」
「正常，腰一软就结束了吧」
雾乃给予了正在紧紧咬着嘴唇的菫，一个倚靠。
月，露出不管看多少次都想要去残杀掉爪熊！这样的无机质表情来的同时，回过头向愁他们询问起来。
「⋯⋯等一下，会更残酷。没问题吗？」
「⋯⋯⋯⋯啊啊。拜托你罗，月酱」
明确地点了点头，月就将後续重现出来了。现实中，在过去的阿一当作据点的地方就有一个一个人站着那麽高的入口。从那边往前进。
从那边开始的影像就进行快速播放。大约十天。很清楚阿一一昧地在痛苦着，以及精神在受到改写的模样。
没有任何人的帮忙。处在黑暗、饥饿、幻肢痛，以及孤独之中。
即使有讨厌的事，总会已困扰般的笑容带过的事不关己主义。即使会为了谁挺身而出，如果起争执的话会土下座起来的非暴力主义。
那样的阿一，为了活下去将世界二分法了。
换言之就是，敌人，或是除了他以外。
而且，定义出絶对的基准。
正是，与之敌对的东西就杀掉。对於这个世界的一切，自己絶对不会退让。
容貌完全改变。如野兽般的眼睛。
「老公⋯⋯」
「⋯⋯」
菫揪着愁依偎在他身上了。愁也同样，无言地将菫拥抱住了。
在他们的面前极为惨烈。
为了活下去，啜饮着野兽的鲜血，贪食着牠们的肉。那正是，野兽的行为。
肉体的破壊降临而来。就藉由神水来再生。
在死里求生的惨烈痛苦中，可是，絶对不能死在地狱。
壊掉、恢复、壊掉、治癒。
是超越过容许量的苦痛的缘故吧。头发整个失去颜色。是往化身转生过去的证明吧，红黑色的线隐约地就拉伸开来。
这，正是。
诞生的瞬间。
奈落的怪物。
在那段影像流动着的时间里，不只香织就连缇奥和爱子都多次地在行使魂魄魔法在让家长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不这样的话，他们的精神早就会崩溃掉了吧。因为是常人无法用理智去观看的景象。
一段时间里，任谁、都无法去说些什麽。
不久，在过去的影像里，阿一为了活下去就很长一段时间都反覆地在对多纳进行错误实验的时候，香织小小声地像是在吐露一样开口了。
「⋯⋯我们什麽都做不了。我、我们会从阿一君的心里消失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
眼里满是泪水。那，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比较像是懊恼的证明。
所有人的意识，终於从阿一身上移开来移往香织的身上了。
「重新想了又想。在这里，在这个奈落的底层，有月在真是太好了」
「⋯⋯香织」
因为了解月一直都被囚禁起来的痛苦，感到很抱歉似的使眉毛弯成八字的同时香织话就在说着。
但是，不仅对月丝毫没有感到不快的模样，更还显露出淡淡的微笑。很温柔的微笑。
对那样的二人，使得连看见过於惨烈的阿一的过去而失去血色，感到心寒的家长们，都好像因那一丝的温暖而恢复了。
所有人，不约而同都露出了微微地笑容，然後，就再次注视着站起来的阿一。
追寻着过去的阿一，来到的地方是决战的地点。
和一度使阿一心碎的爪熊展开的战斗。
在炽烈的战斗下，结果即便很清楚任谁都还是满是手汗。
就这样，最後，在战斗中获胜给予爪熊最後一击的阿一⋯⋯
──是啊⋯⋯我、我想回去
活下来，回到故郷，有家人在的地方。回到父亲、母亲的身边。
不论什麽办法。纵使，是要杀掉某个人。
必定。
仰望着天空，确信着自己的心意。
阿一迈步而出了。前往奈落，更深处奈落而去。
只是，下次就不会摔跤，会用自己的双脚。带着明确地，又絶对的决心和觉悟。
愁和菫，已经受不了了。不流下眼泪这件事。
已经哭出来了吧。智一和薫子，以及昭子都在擦拭眼泪。鹫三他们，彷佛有什麽巨大的某种感情在心里留下来一样不断地在做深呼吸。
月，愁和菫的手牵起来露出温柔的微笑并编织出话语了。
「⋯⋯义父大人、义母大人。请感到骄傲吧。阿一很强。不是因为变强才能回来的。而是从一开始，自己的内心就非常坚强，才能回来的。给予啊一那份强大的人，就是义父大人和义母大人」
「月酱！」
极为感动似的，菫抱住月了。愁也同样，将菫和月拥抱起来了。
每个人都用很温暖的眼神在注视着那副景象。
不久，是面对那些目光而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吧，月温柔地将身体从菫和愁那边抽离。
在很温暖，又很温馨的气氛下，月咳哼地咳嗽一声了。
「⋯⋯那麽，我们回阿一他们那边去吧。阿一也一样，之後一定会一起同行的。不如说，会让大家同行的」
正妻大人用凛然的表情宣言着。顺便，还为了改变现场的气氛，还说出多余的话来了。
「⋯⋯从这里开始的前方，就是月小姐我的很令人开心又害羞的女主角时间。对不起了，香织」
「为什麽要道歉呢！？难道！？」
「⋯⋯当初，任谁都会认为吧『香织的女主角说』背叛了这件事我很抱歉」
「你在向谁道歉啊！？」
「⋯⋯对不起将你爱慕的人给霸占走了」
「ＯＫ，想吵架是吧！就给你买到饱吧！！」
冷静点香织！雫将人架住在阻止香织。香织小姐比平时要更为激动。
以香织的尊贵精神牺牲（？）作为代价，似乎就照着月的目的在进行气氛多少恢复过来了。藉由精神上的牺牲而行使气氛恢复的魔法，真不愧是，治癒师。
就这样子，月她们回到一开始的河边了。
愁和菫，在思索要向儿子说什麽，智一他们在烦恼该以怎样的态度去接触的同时到达那边的时候⋯⋯
「缪，你看。这个如何？很漂亮吧？是用刚才所说的发光矿石加工所做出来的戒指。也有项链哦！」
那边就有着，要将高价的装饰品送给女儿拼命地藉机在讨好心情的阿一爸爸的身影。
可是，当事人的缪，却是紧紧地抱在蕾蜜雅的胸口。宛如无尾熊一样。
虽然阿一有一瞥地回过头看了过去，但表情马上就一沉恢复回去了。缪的整张脸就埋在蕾蜜雅的胸部里，就连左右边的视野都被完全遮蔽住了。
完全闹起别扭来的五歳孩童，连奈落的怪物也难以招架。
「蕾蜜雅！将你的智慧传授给我吧！」
「啊啦啊啦，亲爱的你⋯⋯总之，我觉得送给年幼的女儿宝石是不行的吧？」
「⋯⋯那，点心呢？」
「缪，才不是那种可以轻易被打发走的女人」
「唔っ⋯⋯」
奈落的怪物大人，终於四肢趴在地上意志消沉了。
「⋯⋯总觉得，想太多的我们真是个笨蛋啊」
「就是啊」
直到刚才为止的既惨烈又壮烈的过去算什麽了。不，算了，因为一切都跨越过去了，虽然没什麽好去计较的，但⋯⋯
然後，就使得南云夫妻俩浮现出了苦笑。
智一他们也一样，看见阿一为了应付女儿在手忙脚乱的身影，沉痛的思绪都消失了。
但是，涌起了与直到刚才为止有些不一样的感情的眼神，便往阿一他们的所在那边靠近过去了。
作为一个身为父亲的前辈，该是要好好讲解一番如何应付女儿的授课了。
之後，爸爸～们，各自都挨了女儿一记不要被轰沉就不需要去说明了。
就这样，微妙『爸爸之友』们的友情加深起来的同时，特别是与阿一之间的内心距离在缩短的同时，一行人就对接下来的命运之地──
奈落的怪物和吸血姫的相遇之地，迈步前进了。


◎托塔斯旅行记⑧
总算是想办法，使缪的心情得到恢复的阿一爸爸，显露出一副让人看上去彷佛就像是啃食过魔物的肉而改变容貌後没多久的疲惫样子了。
「这边的前面，到第五十层为止就只是我一昧地反覆战斗了又啃食的景象。要是把全部都看过天都黑了，也不是什麽很有趣的东西。我想就一鼓作气去到第五十层⋯⋯」
有人有异议吗？而，当阿一用视线询问时，愁他们就以就照你的意思没关系来回答了。
「⋯⋯嗯。要转移？」
月，从阿一的脖子那边，露出一副有些煽情似的仰望表情询问了。
因为连续行使再生魔法而减少了魔力，正在用啾～在补充。是用倚靠的姿势，从後面咬下去的感觉。
平时一有机会就会到阿一那边去啾～的月，早就如风吹过而会使得草木摇曳起来一样的自然行动起来了。连去吐槽也没余地都没有。
再稍微进一步去进行说明，斜看着香织在将舌头爬过阿一的脖子的月给剥下来的同时，阿一就说起话来。
「在此之前，因为机会难得，我有点东西想让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吗，阿一？」
愁感到不思议似的纳闷着。最了解这里的人就是阿一了，要做什麽就只有阿一而已。到底要让大家看什麽呢会有这样的疑问是理所当然的。
阿一让缪坐在肩膀上的同时，往前走起来了。同时，就把从宝物库内所拿出来的墨镜给戴上了。
菫，自然地就露出温然的眼神。
「阿一⋯⋯」
「不要这样，老妈。不要用那种『为什麽要在昏暗的洞窟里戴墨镜，搞毛啊，你这孩子！还不想毕业是吧！』的眼神在看我」
这副墨镜是能够要观看过去的影像的神器──全视・眼镜，这麽在解释着的阿一像是在找什麽一样就在洞窟内进着。
「阿一先生，你在找什麽呢？」
一个接一个跟在阿一身後的同时，作为代表的希雅询问了。
「找兔子」
「这里有吗？」
咚咚！将双手放在兔耳的两旁希雅兔就在学兔子跳。顺便，就连在肩膀上的缪也让手模仿成兔耳在上下跳动着！
笑着的同时，阿一便一边在调整全视・眼镜一边就让视线一动起来，
「喔，有了」
这麽说着，就用视线拜托月将过去的影像以再生过去的魔法重现了。一句我明白了後月就弹响了一发响指。
被投影出来的是⋯⋯
「踢击兔，是吗？啊っ，难道！」
希雅，蹦！地显露出理解的表情时，香织便接着回答了。
「是因幡桑！」（注：因幡是园部的搭档，是公兔）
没错，现在在阿一他们的眼前被投影出来的就是，让兔耳很潇洒地在上下跳动着年轻时的因幡桑，不，是最初的因幡桑！
「香织，因幡桑是什麽意思？」
面对智一的提问，香织就为了也让其他人都可以理解似的说明起来了。
也就是说，所谓因幡虽然就是在这层之中的魔物踢击兔，但在服用过阿一於很偶然之下所喝下流出来的神水而得到知性，并且使魔力和肉体都被强化过之後，就变成了一个超脱於魔物之外的存在了。
「似乎有看见阿一君打倒了这一层的楼主爪熊呢。如果自己还能变得更强的话，就会想要追上阿一君！是一只一边在进行武者修行一边靠自己的力量在往下层进阶的兔子先生喔」
在香织的说明下，智一他们都发出了嘿～耶感到很佩服的声音。在视线的前方，就有着一边在找寻残留在地面凹洞内的神水喝，一边适时地在踹死同族或二尾狼的因幡桑。
雫苦笑起来的同时做了补充说明。
「在最终决战前，为了得到从魔的铃在偶然之下所发现的，她们缔结了雇用契约了喔」
「雇、雇用契约⋯⋯」
──衣食住的保证。一天四餐加午睡，周休二日制，有薪资！其他，关於自由时间方面也可以商量！而且！现在还有戴着铃所特制的魔石！以此来向昨天的自己告别！来吧，要趁这个机会，在很棒的职场上被愉快的同伴围绕起来的同时，让属性提升起来吗！？
肯定，当时的铃有做了什麽。因为跟随来的魔物都是虫子，多少，都得了心病。很拼命。为了不要被决战时的对手恵里说「哎，搞什麽啊你这个虫女。很恶心⋯⋯」这样的话来。
就在这样的说明期间，因幡桑终於遭遇上了。
没错，是在迷宫特有的作用下复活过来的爪熊先生。兔子的表情就像是「不妙，真的很不妙っ」这样地在焦躁着。
投以捕食者的眼神，不会怀疑自己是絶对强者的爪熊，就显露出那样的容貌迫近而来。
无处可逃。在背对过去的那一瞬间肯定就会死。
本能的警钟在敲响着虽然不断地在说着快逃，但神水所与的思考能力，却是将那个事实给凸显出来。
除了战斗之外就没有活路。逃走，就会死。
『啾⋯⋯啾呜呜呜呜っっっ！！』
「噢！做好觉悟了啊！」
「因幡桑！加油呐喏─！！」
与其说是觉悟，倒不如说给人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但⋯⋯而，以希雅为首在观看人是这麽认为的，但是在感情很好的父女俩显得很兴奋之下就先沉默了。
瞥过完全化成了观众在宋以加油声的阿一和缪，也使得其他人都将意识往要决一死战的因幡那边移动过去了。
因幡桑利用速度，一昧地就在爪熊的四周来回跳动着。距离应该是超极近的，以一纸之隔与爪熊的爪子和撩牙错身而过便将回旋踢给踢了过去。
「啊，危险喏っ。因幡桑！不要离太远呐喏！」
不由得，就用双手在眼睛给摀起来，但缪却是透过指间的缝隙仔细在观战并呐喊着。
「⋯⋯不对，那样子做比较好」
「是这样吗？呐喏」
「听好了，缪。爪熊，别小看牠的身躯，牠可是一名速度型的战士。如果是比赛直线赛跑会是与踢击兔同等或是在牠之上。被他用速度和庞大的身躯逼近过来，光是这样就会进退不得了。会逃不出牠的攻击范围」
也有着以延伸出去风爪，所施放出去飞行斩击。
也就是说，
「只有那庞大身躯的侧面是唯一的死角！对进行超距离搏击的因幡来说是唯一的活路！」
「为什麽呐喏！要赌高风险高报酬！因幡桑，是男子汉喏！」
父女俩，在激动着。
「啊─！因幡桑的空中回旋踢命中爪熊先生的头部呐喏！」
看准一瞬间的破绽，以被挥出去的爪子作为立足点跳起来的因幡，强烈的回旋梯就捕捉到爪熊的头部了。爪熊往前一倾摇晃出去。
但是，
「没有效喏！因幡桑！挨了一记惨痛的反击飞出去了！气死人了喏！爸爸，为什麽爪熊先生会没事呢？」
「是在冲击的瞬间，稍微将碰撞点给错开来了。那个超反应也是爪熊的强项。总之，到底牠是不可能靠着出色的动态视力去避开我的电磁炮，但一读取到发射瞬间的杀气就有办法避开来」
「原来如此呐喏」
在这麽说明的期间，就因为神水的效果还在持续中而捡回一条命的因幡，在发出「啾～～～っ」地雄叫声同时站起来了。显露出「还没⋯⋯我、我可还没死啊啊啊っ」地在说着的神情。
「哎～呀！因幡桑的要比刚才还更快了喏！而且！加速中还能更加速喏！那是怎麽一回事呢，爸爸！」
「那是⋯⋯缩地，和重缩地。这臭小子，在这一瞬间就很出色地觉醒出派生来了⋯⋯」（注：「重」字是念重量的重）
「唔，缪和主人哟。总觉得，你们好像在做实况解说呐⋯⋯」
在缇奥似笑非笑的指摘下，缪和阿一相互看着对方，
「不可以喏！即使是速度也是爪熊先生占上风！使用爪子刺向地面後就使出了锐角旋转！爪熊先生的机动力是怪物吗！呐喏！因幡桑，挨了一记强烈的冲撞飞出去啦─！解讲的爸爸先生，因幡桑还有获胜的机会吗？呐喏」
「我就来回答，在进行实况的缪小姐吧。这样下去，因幡桑的胜率是零！」
「你们还真是一搭一唱啊！？」
不知道什麽时候，缪还把麦克风都装备上了。转播席就在阿一爸爸的肩上，嗡嗡地挥动着娇小的拳头同时持续在进行现场转播。
「因幡桑倒下来了！站不起来了吗っ，已经站不起来了吗！？　不，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因幡───っ！呐喏！」
「站起来了！因幡站起来了！真是让人激动啊！」
因幡桑吐血的同时，还是站起来了。眼神中一点都没有要放弃的神色。倒不如说，还更加地燃起了充满斗志的火焰！
而且，阿一爸爸和缪也熊熊地在燃烧着！感觉是被那种举动所打动，不仅是愁他们，就连月她们也都将热烈的加油声说出来了。
就这样，不论被打飞多少次，被撕裂多少回，在神水的回复和勉强下以避开致命伤拼命行动来维系生命的因幡，即便是变成了满身是血的满目疮痍的状态都⋯⋯
「因幡桑！好快！太快了！只看得见残像喏！」
「我来说明吧。那是利用无拍子所产生出来的自由加减速的动作。是利用急遽的停止和加速的动作，在超越了焦点速度所产生出来的残像！」（注：这里的焦点，是留下残像与不留下的临界点。中文没这个解释）
「谢谢你喏，解说的爸爸先生！啊っ，因幡桑在什麽都没有的地方将脚一扫後，爪熊先生就吹飞出去喏！」
「呼っ，刚才那招式飞行脚击──就像是岚◯上身一样。那个臭小子，在这场战斗中急遽成长⋯⋯不，是进化了っ」
「◯脚！在战斗中进化！出现很有力的话语了喏！哎呀！那是怎麽一回事呢，解说的爸爸先生！因幡桑在爪熊先生的脚下倒立让双脚交叉起来，应该避开来的爪熊先生的脖子就噗咻地喷出血来了喏！」
「这真是⋯⋯那是龙◯吧⋯⋯」
「◯破？　解说的爸爸先生，那是什麽呢？呐喏」
「在千年的歴史中以不败自豪的武术⋯⋯对手死定了！」
「越说越让人听不懂的爸爸先生，谢谢你喏！详细请自己估狗吧！呐喏！」
香织「缪酱！？你是在跟谁说话呢！？」地在感到困惑，希雅则是「那小子，藏招了呢⋯⋯真是傲慢啊。下次，就让他吃一顿我的无◯波吧」地显得很有干劲，而被带起风向来的愁他们都发出了欢呼声。随即，因幡就跳起最後的舞蹈了。
在连续的飞行脚击下爪熊失去了平衡，并且还以无拍子跳起来从爪熊的视野中消失後，立刻就在天花板上着地。
弯曲的脚给予了天花板巨大的裂痕，下个瞬间，伴随着「啾呜呜呜呜呜呜（就用这招⋯⋯分个胜负吧吧吧吧吧吧っ）」这样的雄叫声，将天花板弄出一个陨石坑般的凹洞同时就如同彗星一样落下来。
朝刚重新调整好姿势没多久的爪熊的头顶，用最大威力的豪脚猛力一击将其粉碎了。
「『『『『成功了了了了了了────』』』』
「因幡万歳！」
「因幡桑最棒了！」
「『『因幡！因幡！因幡！因幡！』』」
「将痛楚给忍下来了，很努力呢！谢谢你让我这麽感动！」
洞窟里，热烈地欢呼声在回荡着。就连不知道什麽时候回来的恶魔战队都踩起脚步，在送以热烈的掌声。
就在就像是在看动作戏的好莱坞电影的知名作品一样的阿一他们的视线前方，因幡桑就在打倒的强敌前面仰望起天空来了。
从来自没有言语，被用力地握住的拳头，笔直地冲向天空的兔耳，发出武者震的兔尾巴，都能察觉到牠心中的想法。
牠，现在知道自己的愿望了。那即是，要锻链自己，要往遥远的高处奔驰而去这件事。要在广阔的世界里，和存在着的强者们战斗，然後，总有一天要和新的王再会的这个愿望！
用前脚搔起兔耳っ！
因幡桑，就这麽迈步出去了。朝黑暗的道路前方。
「⋯⋯很有即视感的感觉呢」
「就跟我们的儿子，刚才的举止一模一样啊」
菫和愁的话语，使阿一撇过头装作没听见。
菫妈妈和愁爸爸，对着那样的儿子贼笑起来的同时进行了追击。
「话说，挨了很多记非常不妙的攻击而破破烂烂了⋯⋯」
「比起在连呼我在杀了你的同时，用很危险的感觉在笑着的谁⋯⋯」
「絶对，是主人翁呢！」
「没错，一定是主人翁！」
的确！就连智一他们也点头了。
面对那样的家长们，才会使阿一不会想让别人去看自己的黑歴史！就这麽在心中呐喊的同时，有点红起脸来「还真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主人翁！」地以怒吼来回应了。
以因幡桑的冒険为开端而显得相当兴奋的一行人，也有阿一的羞耻就立刻转移到第五十层了。
那个地方就有着一扇已被打开来的状态的巨大门扉，和在它的两侧的人形凹洞。
在那前方，阿一朝着月显露出担心的表情。
「没问题吧，月」
「⋯⋯嗯。没问题」
这里，就是将月囚禁起来，长达三百年的地方。那样的内心是常人所无法想像的。
体察到阿一的担心，就连菫她们都投以了感到忧虑的眼神。
「月酱。如果觉得难受，不用勉强也没关系喔？」
「菫说的没错。月酱，不然去到最下层的藏身处，也没关系喔」
「⋯⋯嗯？」
面对菫和愁的关心，以及同样都投以在关心般的眼神的智一他们，月则是显露出「诶？为什麽会是这种气氛⋯⋯」般感到困惑的表情。但是，马上就察觉到来龙去脉的就用带有苦笑感的语气开口了。
「⋯⋯您误会了，义父大人。义母大人」
「误会？」
「⋯⋯嗯。阿一担心的，不是我被封印起来的地方。而是，我整个人会全裸」
「『啊⋯⋯』」
当月感到不好意思而红起脸来，扭扭捏捏这麽说起话来时，就使得不仅是菫她们连在场的其他人都吐露出「啊っ」地声音来了。
没错，月大人，在等一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会穿着一件衣不蔽体的外套，实际上还会一直维持下去。如果以战斗来形容，就是一件防御力要比湿掉的面纸还要糟糕的外套。那，已经是相当严重的春光外泄⋯⋯不，正常来说怎麽看都会是非常糟糕的打扮。
「那、那的确，也可以体会到阿一君的担心呢⋯⋯」
面对智一，那总有些冷静不下来的言语，使月摇摇头了。
「⋯⋯不，阿一担心的不是我，而是义父大人与各位的眼睛」
「⋯⋯眼睛？」
「⋯⋯嗯。『真的有对策吗？根据情况不同，虽然可以不用手下留情去戳瞎父亲他们的眼睛，不过，你就放心吧，月』这个意思」
「阿一君！？」
得知自己的眼睛所会面临道的危险，使得智一忽然就往阿一那边回过头了。像是在警戒一样的鹫三和虎一也拉出了一段距离。
在家，会发生幸运色狼的偶发事件（主要是月她们暴走的缘故），多少在看见的时候，大抵上都会被儿子戳眼睛或是电击进行处置的愁，就显露出一脸领悟似的眼神。
阿一，向有点在害怕着的智一，显现出一副遗憾的表情。见此，在一句「到底，是月酱的玩笑话吧」後，智一就吐出一口放下心来的气⋯⋯
「放心，会使用再生魔法的」
「放心你个头啊！」
会用到再生魔法，意思就是会出现不好的影响。
一边看着再次将距离拉开来的鹫三和虎一，阿一咳哼一声咳嗽了。
「不，真的不会有事。和我相遇时的事，要是父亲你们无论如何都想要看的话，月一定会采取好对策的」
「⋯⋯嗯。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月大人很有自信。面对自己的裸体是否会被看见的状况所显露出来的态度，就使得愁他们那麽应该就没问题了吧地放松掉肩膀上的力气了。不论是会被戳眼睛也好，还是妻子们所散发出来的骇人气氛且即将伴随而来的物理事态也好，都强烈地在忍受着。
「⋯⋯那麽，就速度吧」（注：这边用「速度」来形容会比较贴近月的少言性格，正式的翻译是『立刻就开始吧』）
月弹响了响指。过去开始再生出来。
过去的阿一现身，接着两只山寨独眼巨人就从墙壁上的凹洞出现。阿一用枪击将他们给收拾掉了。
「顺便说一下，这两个魔物不会再生，是因为在这个封印之间内对此有关的魔物并不适用迷宫内的规则」
阿一的说明，就在另一只山寨独眼巨人与过去的阿一在战斗时被进行着。
也就是说，大迷宫的魔物是奥斯卡・奥尔库司与他的同伴这群解放者们所准备着，而山寨独眼巨人和山寨蠍子，则是月的叔父丁里德所创造出来的魔物，所以并不会再生。
丁里德，虽然是一名生成魔法和变成魔法的使用者，但因为他不会使用再生魔法和魂魄魔法所以做不到（再生）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嗯！就是这里！大家注意看！这边！这边！」
在说明结束的同时，不知为何月大人显得非常地兴奋。手指直挺挺地伸长着在催着人去注意看。
影像里，被囚禁在巨大的封印石内的月，拼命地在发出微弱地「救救我」的声音⋯⋯
──我拒絶
是毫不客气地正要将门给关上的阿一的身影。
所有人的视线都往阿一看了过去。
看见被囚禁起来的帽美少女，拼命地在求救着身影，使得阿一觉得非常可疑而变得很郁闷。
纵使希雅她们都知情，却还是再次投以了「不要这样～」，或是「鬼啊～」的目光。家长们就更不用说了吧。
但是，被轻易地舍弃掉的当事人的月大人，
「⋯⋯嗯嗯っ，就是这种踌躇。虽然现在阿一非常宠我也很棒，但意外地毫不求情的这时候的阿一也很棒。唔呜っ」
有点陶醉起来了。已经，不如说，果然，这个人是阿一真的太好了。
「月、月哟。这种感觉是妾身的角色属性不是吗？希望不要被取代掉」
「缇奥小姐，我想不是那种问题」
面对缇奥感到困扰一样的言行，使得爱子用更为难的表情吐槽了。
「和我相遇时也一样，阿一先生虽然一点都不近人情，但⋯⋯说好听一点，就算回忆起来我也不会陶醉的喔。月小姐太优越了。到底，只和香织小姐臭味相投呢」
「希雅！？那是什麽意思啊！？没有吧！？」
「说的没错喔。香织，你呀，就是和月闹过头才会挨阿一一顿揍的。你们是同类呢」
「⋯⋯」
面对雫的指摘，香织转而看向相反方向了。面对不否认的女儿，智一哭泣了。
「⋯⋯嗯っ。肃静！等一下就是重要的桥段！阿一和我的，没错，是・我・的！起始的桥段！」
「不用强调也可以吧！月你这个浑蛋！」
香织的怒声在封印之间回荡着，然而月的这句「我只是被背叛了！」的悲痛之声却是响彻开来。
因这句话，使得像是变成了细线一样的门缝所泄漏出来的光线，在消失的咫尺之前留下光亮了。
阿一，仰望着天空。
会使人感到痛楚的寂静把四周包围起来了。
在被背叛而掉落到奈落底层来的阿一的心中，就有着感同身受的东西吧。
明明为了活下去，而舍弃了多余的一切，即便从人类的道路脱离如果能实现心愿的话而在心里发誓了。
但是，就因为那一句话，应该关上的门停了下来，阿一的表情变得就像是咬碎了苦虫一样。
自己的心里不断地在说别多管闲事，但是，身体就是不听。
注意到时，门就打开来了。
彷佛，就像是在拖延时间去确认自己的内心一样，阿一就向月问起事情的经过。
然後，那样的阿一，就只是一昧地一直在注视着月。
宛如，就像是目击到奇迹那种东西的人一样。或者说，就像是一直在等待着谁，而终於见到人一样。
就这样，爆发开来了。
将舍弃掉的一切、会妨碍的东西都排除，应该只会为自己而活而起誓的阿一，就为了救一名女孩子而倾注全力了。
房间内满是鲜艳的红色。是将黑暗扫除开来的红色的电光。
三百年的牢笼，如黏稠一样熔解开来垮落了。
看见就这样被释放的月，阿一⋯⋯
「不，这不对吧，月」
「！？」
用满脸抽搐的表情吐槽了。月大人，显露出有如在说「哪有啊笨蛋！？」地惊愕表情。
「嗯，不是这样喔，月」
「对你失望呐喏，月姐姐」
「！？」
来自香织和缪会被吓一跳的吐槽。月大人，露出有如在说「哪有啊！？」地抽搐表情。
「月酱，就不能再稍微想点别的方式吗？」
「婆婆我，很伤心。月酱的审美观，亲自磨练一下会比较好」
「！？」
愁和菫也同样在叹气吐槽了。月大人，一脸如同在说「无法理解」的空虚表情。
相信会有希望而环视起四周来，但⋯⋯连一个站在自己这边的人都没有。
说是无奈，说不定就真的很无奈。
因为，虽说为了不让他人看见自己的裸体⋯⋯
──不会让你们看见的喔！
因为拿着这个看板的自主约束君就现身在月的前面。
明明是严肃又感人的场面，却感觉都没了。
「⋯⋯但、但是，电视总是这种感觉的！」
「主要是综艺节目吧？因为要是在连续剧里的感人情节出现这个，肯定是会烧起来的喔」
「！？失、失策⋯⋯」
偶尔会很脱线的吸血姫，弯下膝盖四肢趴在地上了。
在日本人的感性上自主约束君是不会去妨碍受人感动的场景的的结果的，但事实上，那样的感性会如何呢⋯⋯但是，要入境随俗⋯⋯嗯っ，应该没问题！这麽思考的月调查地完全不足。
类似於外国人会有日本还有着会留着发髻这种东西一样的错觉。
「⋯⋯以、以为可以终於可以让义母大人你们，看看我和阿一的动人场景⋯⋯」
「啊～，月？感觉用幻术可以和过去的影像重叠起来吧？那麽，就适当地将服装叠上去就好了不是吗？」
「⋯⋯呜っ。是的。义母大人、义父大人，我可以稍微倒带回去吗？可以TAKE２吗？」
温柔地南云夫妻的表情，做出更胜於任何雄辩的ＯＫ了。
TAKE２！！
然後就看见穿着连衣裙状态的月，和因魔力枯渇而在喘气的阿一在影像中上映出来了。
是与现在的月无法相比，缺乏情感的表情。但是，她却是牵起阿一的手，用真挚的眼神，
──谢谢你
可以看见这麽说出口来的月，所盈满於心的心意。
「⋯⋯哎呀，是这时候啊」
「什麽意思？」
阿一的嘀咕，使愁询问起来。在视线的前方，月便成了当时的『月』的瞬间在流逝着，任谁都会感慨很深，或是会用温柔的眼神在注视着。
阿一，用温柔的表情在注视着过去的月，然後就把视线往现在的月移动过去开口了。
「当月向我说了那句『谢谢你』的时候，大概，我就被月套牢了。即便堕落成怪物之身，都像是不会堕落到邪魔歪道一样，吧」
这麽说着，阿一就再次将视线往过去的自己那边移动过去。紧接着当所有人的视线都往那边看过去时，就出现与山寨蠍子相对着的阿一和月的身影了。
是显现出层次不同又惊人威容的山寨蠍子。
月，在那只怪物的面前，却是静静地在注视着阿一。
那，絶对不是在祈求帮助的眼神。
是都由你来发落的眼神。
是向阿一，表露出不论怎样的选择我都接受，我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你了的意思。
被背叛，在黑暗的奈落底层渡过了三百年。
面对那样的少女的决断，阿一浮现出露出獠牙来一样的无畏笑容了。
「重新想想。这时候的决断就是转戾点。是否会和月在一起的未来。是我，与过去的我的分歧点。面对被背叛，而被关在这种地方，交性命都托付给我的月，倒不如说，是我被她拯救了」
完全失去了人性，化成了不惜外道的野兽。
如果抛弃掉月，或是，如果不去管月处境而祈求自己可以逃过一劫的话，肯定阿一就会在那条道路上前进，而且就不会与希雅或任谁人有交集，无疑就无法露出现在这样的笑容了吧。
「⋯⋯阿一」
月依偎过去将手牵起来。阿一的手温柔地反握了回去，并且还用格外温柔的眼神在注视着。
在过去的阿一和月与山寨蠍子展开死斗的过程中，愁他们的视线都往阿一和月看过去了。
相依为命的二人，因为太过自然了，就变得像是一幅画。
正是为了相遇而相遇的二人，没有理由地就确信了。
愁和菫，在站月的面前。
「月酱，谢谢你与我的儿子相遇」
「在异世界的土地上，阿一能和月这样的孩子相遇，真是太好了」
「⋯⋯义母大人、义父大人」
像是呜地呻吟声一样的微弱声音，一定是在忍耐流出眼泪来的月所发出来的。
过去的影像里，正好是刚刚打倒山寨蠍子结束的时候，而映照出阿一和月相互而笑的样子。
香织有点吃味了，但马上就浮现出类似「没办法啊」的苦笑来了。
香织，就是这种感觉。其他人的表情则很温柔，而且，好像能够理解的样子。
对阿一来说月是特别的，以及对月来说阿一是特别这件事。
二人之间所拥有的东西，任何人，没错，那正是神都无法出手去撼动的东西。
「香织，真是了不起呢。敢往这二人之间突击过去，母亲我，再次觉得很佩服」
「我是⋯⋯在被夸奖吗？虽然总觉得看起来是吓了一跳⋯⋯」
薫子的话，使香织显露出微妙的表情。然後，智一的表情，就变得像是在忍耐着腹痛一样，变得难以形容得复杂了。
「真的呢。爱子，你什麽时候变得那麽积极了。而且还是对自己的学生」
「唔咕っ！？」
爱子老师。就像是要害被贯穿了一样，表情变得难以形容了。
「雫──」
「什麽都不必说，母亲！」
「真有你的呢，雫。而且，明明都是好朋友的香织酱所喜欢的人⋯⋯异世界的生活改变了女儿了呢」
「唔咕っ！？」
在爱子老师的旁边，雫也同样像是遭受到重量级的身体重击一样，表情变得难以形容了。
「可是，这麽说起来希雅才是最厉害的。是第一号进行突击的人吧？而且，还是当时身体的八成都是由鬼畜成分所组成的主人，和主人至上主义者──不，是可以称作是阿一教的教祖也不过份的月为对手。真是个勇者呐」
「啊、啊哈哈⋯⋯我、我只是不知道害怕是什麽啦」
当希雅她们在笑着的时候，从阿一那边离开来的月就将愁和菫的手牵起来了。
「⋯⋯嗯！接下来，就是这边！义父大人、义母大人，来！来这里！」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月酱，我会跟上去的，不用这麽拉着我也没关系喔」
「呵呵っ，月酱这麽开心啊⋯⋯」
用力地在拉着二人的月，就旁人来看也是很开心的样子。红着脸颊，眼睛闪闪发亮。彷佛就是在游乐园以交通工具为目标在拉着父母亲的手的孩子似的。
似乎，可以让愁和菫知道自己和阿一重要的回忆感到很开心的样子。
那样子有如小孩子的举动使得落差萌被刺激到了，以阿一为首的所有人都显得很温柔。就连平时立刻会去揶揄的香织都变成这样，孩子般的月似乎破壊力很强大。
被那样的月所带领到的地方，就是同一层的洞窟。
「⋯⋯嗯。这边，就是结束完与山寨蠍子之战後的我和阿一，第一次悠闲地交谈起来的地方」
啪地一声弹响了响指。过去开始再生起来。
二人的谈心。不久，月最想让人看见的场面到来了。
──你会回去吗？
──是回原来的世界吗？我会回去。想要回去。⋯⋯虽然变了非常多，但对故郷⋯⋯我想回家
愁的手胡乱地在摸着阿一的头，菫的手则轻轻地就放在他的肩膀上了。阿一有点在不好意思了吧，没有半点反应就把视线固定在影像上了。
在那视线的前方，月的表情上落下了阴影。
──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和过去的月不同，现实的月的表情显得很甜蜜，而且还散发出温柔。
下一句话，对月来说虽然是无可取代的宝物，但任谁的眼睛都是非常清楚的。
──不然，月你要不要也一起来呢？
阿一的话就是要不要一起来自己的故郷。
藏不住惊愕，可是，月又隐藏不住期待和些许的不安以「可以吗？」地询问起来。
就这样当阿一点头时⋯⋯
「爱上了啊」
「被迷住了呢」
「⋯⋯」
面对父亲和母亲的话，使阿一这次才用全力将视线给移开来了。同时脸有点红了起来。同时还觉得表情贼笑起来的双亲非常地恼人。
话虽如此，阿一的反应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订下了这样的『约定』而让月显露出有如花开般的笑容很有魅力。
香织「是这个啊～，用这个将阿一君啊～」地吐露出很随便感觉的声音，缇奥和希雅则「原来如此」「也不是不可能啊」地可以接受，「⋯⋯亲爱的？」「你、你误会了薫子！我并没有着迷──咿っ！？」地白崎夫妻演起短剧来了。
「姑、姑且，先说一声，这时候我还是老样子吧？还不到爱上了那种程度吧？更还是在生死交关的求生之中。现实没有时间可以把恋爱的情感给表现出来──」
「好了好了。总之，是有喜欢上了，但太过於拼命而『没有自觉』这样子对吧？」
「就是说，只是没有自觉吧。尽管如此，阿一爱上月酱的原因就是『笑容』对吧～。要说是因为那个笑容也是很合理的，但⋯⋯」
愁＆菫，用更加得意洋洋的表情，齐声向表情在抽搐着阿一说话了。
「『阿一先生，真是个很萌的主角！！』」
「罗嗦！」
明明是男人，是奈落的怪物、是个被称作是魔王的人，却是个被投以微笑而变萌掉的主角⋯⋯
面对絶对不承认在反驳阿一，不费吹灰之力就依偎着的月就露出一个微笑了。
阿一先生，就像个气都漏光的气球一样变得很老实了起来。
所有人都觉得。
太萌了！！
「⋯⋯呵呵」
「唔っ」
面对看起来很开心的月，阿一发出呻吟声了。然後，捉弄我有这麽高兴⋯⋯不，实际上虽然被捉弄，但那就是要做那个！就这麽下台阶吧！
因为感到很害羞而有点失控了。
取出水晶钥匙，往某个空间连接起来时，
「稍微绕个路吧。有个东西，无论如何都想让大家看一下」
这麽说着，在邀请所有人进到传送门的里面。
不久来到的地方是格外昏暗洞窟。用全视・眼镜确认完过去的时间轴和位置的阿一，不知为何就向香织讲起悄悄话要她再现出过去。
感到困惑的同时，当香织照着被告知的那样去将过去再现出来时⋯⋯
「是、月对吧？」
「⋯⋯嗯。只有我⋯⋯唔！？」
洞窟里，穿着一身乾净服装的月正一边四处张望一边一个人在行走着。
为什麽，要将这个场景⋯⋯不如说，为什麽，月会是一个人⋯⋯
当香织作为代表要把这个所有人的疑问给说出来时，只是，那句话，突然，就被注意到是什麽而立刻转头往阿一看过去的月给盖过去了。
「⋯⋯阿、阿一？」
「嗯？你怎麽了，月，这麽动摇。我，只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将月的可爱之处吧？」
「⋯⋯要报复刚才的事！？你好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麽」
面对哈っ哈っ哈っ地在笑着的阿一，月「真是够了っ」地投以有点愤怒眼神同时──向香织强袭了。
「等等っ，月！？」
「⋯⋯坚决，要阻止！」
「希雅！」
「了解收到！」
扑过来的月使香织动摇了起来。阿一伴随着霸气下达了命令。希雅就像是条件反射一样不由得就行动起来。
月的脸就朝没有留下残像站立着的希雅的胸口撞了过去，然後就这麽被胸部的峡谷和双手给拘束起来了。
呜！？呜呜！虽然听不清楚，但肯定是「希雅！？我和阿一，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地在说着⋯⋯类似这种感觉。
就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影像都还在播放着。同时，阿一进行解说了。
「这里是攻略完最下层，以藏身处作为据点在训练时的影像。因为遮断气息的训练，所以就和月玩起捉迷藏了。月是鬼。虽然这里就只有吸血鬼而已」
哪有人这麽敢说⋯⋯虽然被这种吐槽的视线注视着，但阿一先生并不在意。
「请看。找不到我，而变得越来越不安的月的模样」
呜～地，话说不清楚的声音虽然从希雅的胸口响彻开来，但这个场景因为连希雅都不知道，所以「月小姐，对不起了！但是，我，很感兴趣！」地因好奇心而将拘束给强化了起来。
──阿、阿一～？姑、姑且，就先休息一下吧？快出来～
因为找不到，月酱就在洞窟一边走着一边发出声音来。
但是，与训练有关，这时候的阿一就非常地克制自己。是个不论任何事都要做到超越极限的人。
──为、为什麽没有回答呢？阿一～
眉毛以可怜的感觉变成八字垂落下来，一双小手就贴在胸口，惊慌失措，战战兢兢地在走起来的月酱的样子，和现在自信满满的月大人差了非常远。
彷佛就像个迷路的孩子⋯⋯
家长们都不禁要往前迈步出去的程度，那副模样将很危险的保护慾给勾引起来了。保证会被在城市中的大朋友们，或是自称是绅士们给飒爽地保护起来。如果有办法保护的话！
明明应该有听见那样的月酱的声音，但阿一先生还是不出来。
任何事，都要做到超越极限为止！
就这样，月酱的超越极限了。
──阿一啊～，你在哪里～，呜哇哇哇哇哇哇哇っ
就连在哭哭啼啼的时候，月酱都很自然地就一边揉起眼睛一边开始哭起来！
到底，这样都无法丢着不管的阿一便急忙冲了出来。
瞥过那样的影像，所有人的视线都往希雅的胸口看去。
被解开拘束的月，就用双手将脸整个摀起来。不管怎样，都想一头往洞里跳进去！类似这种感觉。就连耳朵都红通通的。
这时，
「月姐姐，好可爱喏！」
缪的话，虽然半分真心半分在安慰，但
「⋯⋯乾脆杀了我好了」
是不死身而死不了的月大人，就抱着膝盖缩小了！
实在是很罕见的模样。
「阿一。你，还真是诈啊。做的好！」
「真是的，看见月酱的哭脸这麽开心，真是个抖Ｓ呢。我不记得有养出这样的儿子吧，ＧＪ！」
这对家长忽然就对自己的儿子笑出来了。而且，月就一句「呜，义父大仁和义母大人你们这些笨蛋！还有，在那边贼笑着的香织，我絶对会扁你的」地在表示愤怒。
将香织「为什麽只有我！？」地扯开了嗓门的声音整个无视，月用燃起了复仇心的眼睛打开传送门了。
「⋯⋯大家，到这边来」
面对让人无法说出话来的魄力，使阿一「糟糕，可能做得太过火了」地在流冷汗时，不久来到的地方，就是某一处的洞窟。
突然，绿色的球体就像是散弹一样从洞窟的深处飞出来。
「⋯⋯嗯，是雷龙」
吼啊啊啊啊啊啊地发出落雷的咆哮的雷龙，将所有的绿色球体都消灭掉的同时就往洞窟的深处前进过去。
一拍。
感觉可以从深处听见「呜啊啊啊啊啊啊っ！？」这种悲鸣时，马上就变安静了。⋯⋯恶已经去除了。就不用登场了。
月像是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开始再现出过去。
放映出被操控而使头上开出花来的月，和咬着牙的阿一，以及艾瑟亚尔劳涅的登场。月被当成人质这种现在不可能发生的景象就映入眼帘。（注：魔物，是出现於WEB版第一章夥伴的实力这篇）
──阿一！不用管我⋯⋯射击吧！
悲剧的女主角请多多指教。面对紧迫的状况，与月的自我牺牲，任谁都会倒吸一口气。
直到刚才为止的喜剧影像都到哪去了，突然间就变得太过严肃了！愁他们像是在这麽说着。
但是，严肃先生果然是在休息中。
──哎，可以吗？帮了个大忙了
咚砰♪　一声，在轻～率的言行之後，就真的用很轻～率的感觉扣下板机了。
打中月的头顶，被粉碎掉的花飞舞起来。
在影像里，月发出「哎？」的声音来了。艾瑟亚尔劳涅小姐也变得「哎？」起来了。
顺便，连愁他们也同样「哎？」地愣住了。
「⋯⋯嗯っ。大家，都有看见吧！都看见了吧！？阿一，他开枪了！毫不犹豫地就朝我开枪了！请看！我的头皮，被削掉了！咻的声音，就是头皮被削掉的声音！太鬼畜！根本就是个壊蛋！超抖Ｓ！」
的确！所有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看样子，月是在对阿一进行报复而搬出『月大人的头皮事件』，似乎要藉着对阿一的鬼畜说法来抹去自己丢脸的过去的记忆。
「阿一，你，为什麽做这种事⋯⋯」
「就故事上来说，月酱是女主角吧？我可没听过有主人翁会把女主角的头皮给削掉的故事喔」
「阿一君，你，难道不会也对香织做过同样的事情了吧？」
来自愁、菫、智一大感讶异的视线就往阿一扎了过去。并且就连薫子和昭子、雾乃都将「到底，月酱好可怜」的视线给刺过来了。
说到鹫三和虎一，作为被当成人质的应对是可以认同的吧？虽然是着要送来带有一丝希望的视线，但
「不、不过，怎麽说。本事真不错啊」
「虽说是为了在将花给射穿，但瞄准头部就⋯⋯到底是会感到惊讶的啊」
虎一、鹫三一起，还是顺着风向去说了。阿一很想将这群白痴！这句话给说出来。你们可都是在常识的范畴外的人吧！？这种可是「嗯，漂亮！」的场面吧！？。
「这、这时候的阿一君，真的很不留情面呢⋯⋯」
「香、香织，连你⋯⋯」
「看吧，那麽说着一句『帮了个大忙了』而扣下板机的主人的眼神！不待言那就是鬼畜的眼神──」
「缇奥，你给我闭嘴」
「爸爸⋯⋯」
「别、别说了，缪！别用那种像是在看没救了的人的眼神在看爸爸！」
对缪的眼神，似乎是最感到受伤的阿一爸爸，就像不知为何就露出得要表情来的月投以锐利的视线了。
「月，你，还留有把柄啊。心胸太狭隘了吧」
「⋯⋯嗯嗯っ！？你在说什麽。明明阿一很鬼畜是事实」
「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吧。大体上，就只是稍微把头皮给削掉而已」
「⋯⋯才不是那种问题。是开枪这件事情」
「是你说可以开枪的吧」
「⋯⋯你太不了解女人心了」
「就是顾虑到女人心才会在战斗中显现出犹豫来的吧。不如说，如果我有意思也有不会去瞄准花而是朝脸部开枪的方案，我可是很努力用削掉头皮的程度收拾掉了喔？」
「！？　⋯⋯什麽，这还是第一次听到。阿一，你有意要射击我的脸吗！？」
「这样比较迅速确实吧？反正都能再生，又没关系？我觉得」
「⋯⋯好你个大头啦！阿一你这个笨蛋！鬼畜外道！」
「哇っ，什麽啊！啊，好危险！别用神罚之焔！别闹了！」
香织继续将过去的影像重现出来。
与被控制的月和阿一正在战斗的影像重叠起来，现实中的月和阿一正展开激烈的应酬。
香织将所有人都引导到部屋的角落後便发动起强力的结界，然後就用微笑说话了。
「咳哼っ。哎哎～，现在正在上演月ＶＳ阿一君这场超稀有的事件。请，休闲地监赏到最後」
「香织⋯⋯你还真是的」
雫一脸被吓到的表情。
月和阿一的吵架，确实，感觉可能不是第一次的超稀有。
就算不是香织，不由得会看得入神也是没办法的事。实际上，希雅和缇奥，以及爱子也同样，都「噢喔～」地睁大着眼神看的很入神。
「香、香织，不阻止他们没关系吗？总觉得月酱变成大人了，背上也背着一轮类似光圈的东西。阿一君也一样，总觉得都喷出类似龙卷一样的红色光芒了」
智一，用抽搐的表情在向女儿询问。然而，当事人的香织，
「放心，没事的。反正到最後都会是在调情。⋯⋯啧」
「香织！？你、你刚才是不是砸嘴了！？父亲，我不记得有把你养育成那种孩子喔！？」
暂时不去管白崎父女，
「⋯⋯阿一你这个笨蛋！最近，我们二人独处的时间太少了！要让我再多撒娇一点吧」
「那还真是抱歉啊！撒娇这件事！就等托达斯的旅行一结束，在我做完二人旅行的继续之前就给我老实一点！」
阿一和月的吵架⋯⋯吵架（？）越来越激烈。论点虽然完全都离题了，但最後二人都注意到了吧。
「啧」
「香织！？」
之後，就在只看的到是在相互调情的情况下，香织强制介入进去了。
被所有人以温柔的视线在注视着的阿一和月一齐缩起身子来的同时，就像是在掩饰一样催促着大家往下个目的地去了。
这段期间，香织的砸嘴被量産的事就不用去提了。
而且在前方，香织的砸嘴不断被量产出来也更是不用去提的事情了。


◎托塔斯旅行记⑨
阿一，在眼前倒下来了。
「『阿一！』」
这样的景象，不禁就使得愁和菫跑了过去。
在他的身旁虽然蹲下来将手给伸出去，但那只手却是穿过儿子的身体漂浮在半空中。
「老爸、老妈。我在这里才对」
露出苦笑的同时，阿一便往愁和菫走了过去。没错，正是真正的阿一本人。
一下子将视线移动起来的二人，看见抱着缪的儿子就在那边感到安心时便一齐大大地叹出一口气了。然後，浮现出了同样的苦笑。
而，同时，眼前那满身疮痍的过去的阿一就像是溶化在空中一样消失了。
这里是奥尔库司大迷宫—第—百层。是奈落的终点，奥斯卡・奥尔库司的藏身处的所在之地，并且，还是最强的守护者九头蛇等待着的地方。
阿一他们在目前为止，都在观看过去的阿一与月所展开来的与最後的BOSS的壮烈一战。
即便知道那不过是影像，但有着不输给３Ｄ电影的魄力的生存斗争。
九头蛇的咆哮、会使人致死的吐息、藉由魔法和铳击来进行反击⋯⋯
以及，为了庇护月而被极光吞没掉的阿一。
右眼蒸发、身体的一部分碳化、像是用尽力气一样向前倒下来。
为了保护阿一，月就在在魔力不足的状态下跑向只剩下的一只手握着多纳的他那边去。
被如流星群一样的光弹风暴所蹂躏的空间，即使明白那是影像还是使身体蜷缩起来。事实上，薫子和昭子，要是没有缇奥用魔法去提升精神耐性的话，昏倒的次数就会来到两位数吧。
那些光弹将月打成破破烂烂的景象，实在会令人难以相信那会是现在无敌女王的她的模样。
同时，紧咬着牙、絶不退缩、拼命在保护阿一的模样会使人感到动容，不论是菫或愁，都在看着影像的同时将月整个人给抱着紧紧的。
断罪的极光终於被发射出去。然而，在它被施放出去无情地就快要将侵入者给消灭掉的咫尺之前，月却看见正前方⋯⋯
千钧一发之际，阿一恢复了。
任谁，不禁都会发出「噢喔！」的欢呼声。但是，一看马上就明白了。那并非是恢复。只是毅力。阿一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凄惨，如实地在昭示着几乎都没有恢复。
但是，在那之後却很戏剧性。出现了压倒性又惊人的奇蹟。宛如，神话故事一样。
紧靠在一起的二人像是跳舞一样穿过了流星群。致死的光，就已经只是在照耀着二人那璀璨又华丽的身影。
奔驰在空中，粉碎掉天花板，即刻链成出熔矿炉。心有灵犀下被施放而出的终焉苍炎。
使最後的守护者的临终悲鸣回荡开来。
在一切都结束时，看见那壮烈如神话般的景象的愁他们，不，就连希雅她们，都难以言语在强烈的感叹下都屏息了。
然後，就在阿一一句「我已经不行了」倒下来的时候，人才终於回过神来。
「很厉害吧？」
阿一，一句感到很得意的话语回荡开来了。
对此，使得愁和菫都将眼睛睁大了起来。
该怎麽说，那种一直都想去看过去的影像的兴致都没了，提及「已经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虽然阿一觉得没什麽大不了的，但很得意⋯⋯不，看上去就可以知道他露出了很臭屁的表情。
途中，在被抱着的缪紧紧地往自己抱过来之下，虽然半张脸都被幼女给挡住了，但很清楚显露在另外半张脸上的是骄傲的表情。
「真是罕见啊，你除了自己的作品外居然还会露出这麽臭屁的表情」
「因为是死斗啊。⋯⋯在有神水这种犯规的恢复药下，能够使使用者不论处於怎样的状态都还能放出威力过剩的武器，以及魔法这麽外挂的夥伴。要是缺少其中之一就活不下来了。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是我和月赌上了一切的战斗」
某种意义上，说不定一切都是由这个胜利所展开来的也不为过。
「何况，搭档都很努力啊。这场战斗所获得的胜利，哎呀，就没有必要去谦逊啦。这是我和月的──骄傲」
这麽说着，阿一便温柔地抚摸起不知道什麽时候来到自己身边来的月的头了。月，不禁就吐露出「呼溜～」这种声音来，表情也变得很松软。
愁「这样啊⋯⋯」地一句眯起眼来在嘀咕着，菫也同样在「原来如此」的一句话後就露出平静的微笑了。
「尽管如此，还是很厉害呐」
「嗯⋯⋯太过超乎想像了」
以缇奥和雫的话为开端，其他人也陆续将感想说出来了。
因为家长们都没有将兴奋的样子给隐藏起来，就让希雅她们都流露出有些羡慕和感叹来了。只有希雅，一边在使拳头发出声响一边「好希望可以一对一大打一场。好想试试看，赤手空拳可以做到什麽程度的说！有办法重现吗？」地在让兔耳剧烈地晃动着。
是一只知道是强敌就很想要打一场的流氓兔。（注：荒ぶる，在兔子的单字前面的日文单字。知道有把整只手绕圈圈在转动、控制不住的意思就好）
过去很不善於争斗的残念兔⋯⋯已经死了！
「这麽说起来，阿一。迷宫的魔物是可以重现的吧？虽然九头蛇不会出来⋯⋯」
「啊啊，因为牠是最後的BOSS。只要有我和月在就不会重现」
原来如此，就先把那麽一个人的话就能和那家伙打一架了吧！地在让兔耳摇来摇去的斗神兔晾在一旁不管，智一让眼睛闪闪发光的同时就将视线转向往房间的深处看过去了。
「那麽阿一君。那扇出色的门的深处就是藏身处了吧？」
「嗯，没错。要现在就过去吗？」
对智一而言，其实对这场最後的BOSS的房间也很感兴趣。
一根根成列又庄严的柱廊都有被刻上很华丽的雕刻，伫立在身处双开式的巨大门扉，也都是艺术品。那麽，藏身处肯定会是一个很吸引建筑家的地方。
顺便一提，因为有被施以再生魔法，激战的痕迹就擅自被修复了。某种意义上，这个巨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具有自动修复机能的，很清楚奥斯卡的本事就如同是神。
「⋯⋯嗯，在此之前，请务必要看一看阿一在进行训练景象」
与九头蛇战斗过後的这个房间，於攻略之後的２个月里，就成了对阿一和月来说很不错的训练场了。
月似乎想要将现在的阿一那不是那麽容易就能学会会使人毛骨悚然的精密射击和战斗技能，所做过的努力展现给大家看的样子。
在智一一句「呼嗯⋯⋯好吧，就来看一下吧」下，『不知道是第几次作为义子是否合适的审查』之眼就往阿一看了过去。同时，侧腹还挨了香织一记肘击。
「真是令人感兴趣啊。那种铳技很不寻常。是做了怎样的训练很令人在意」
「体术也是。虽然不是门派类别的，但非常合理的动作⋯⋯虽然知道是在实战中培养出来的，但就连训练也非常令人在意」
对鹫三和虎一，似乎是非常有魅力的行程。二人的眼睛都闪闪地在发光着。顺便还喘着粗气为了在抢最前排的位子而往前站了出去。二人都挨了一记来自雫的刀背打。（注：这里的刀背打在日文中是峰打ち，指的是没有开刃的刀刃打击）
「⋯⋯嗯。那麽⋯⋯⋯⋯是这附近吧？」
而，月就一边嘀咕，在调整时间轴後便弹起响指了。
被放映出来的是，月和阿一的互打。
就旁观者来看，阿一在过度的训练下变得很疲惫，而月则是显得很担心。即使如此，在如果不超越极限训练就没有意义下，阿一才会拜托月来当自己的对手。
面对为了回应阿一的决心而点了点头的月，阿一呐喊了。
──来吧，不用客气。上啊！魔法外挂！
──嗯っ。接招，数量的暴力！
是数量的暴力。能将天空都覆盖起来的火焰弹出现了。而且，不知为何还是心型的。月大人，看见魔法核被射穿而雾散开来的心型火焰弹使心头一紧！是「被射杀了」这种感觉。
对阿一的思念，摄氏三千度♡
如同这麽在说着。并且，还是无穷无尽暴力般的数量。
「月酱⋯⋯你，不会讨厌母亲吧？」
「啧⋯⋯」
「月小姐⋯⋯」
「不愧是月呐」
带有被吓了一跳的视线往月刺了过去。只有一个人在砸嘴。
「⋯⋯嗯っ。有点弄错了」
似乎是弄错时间轴了。用有点焦急的样子打算要展现出在其他时间轴上的训练，但⋯⋯
姑且不论月的言行，延伸开来的景象很惊人。面对正可以说是刚才的光弹流星群的魔弹风暴，阿一用两把手枪进行射击，持续勉力地忍受着。
会使话语被打断掉的集中力。
藉由超高速的转枪进行超高速空中换弹。狙击着有如飞过来米粒，会使整个背感到发毛的精密射击──魔法核的射击。
然後⋯⋯
──那麽，我开动了
──等等っ，等一っ，啊────！！
抵抗不了的阿一被推倒，与其说是被推倒，不如说是被美味地享用了──
「分解」（注：这里是加重语气型⋯）
过去的影像，在魔力被分解开来下雾散了。
「月你这个变态！说是要进行训练却是在做那种令人羡──做那种蛮横的行为！真是够了，令人不敢置信！而且，还去袭击累到都动不了阿一君真是令人羡──做了这麽过分的事！」
「香织，真心话都露馅了」
就如雫所指摘的那样，香织小姐，真心话都表露出来了。正好就上演起有点会使人害臊的事来。智一先生往远处看去了。似乎什麽都没有看见的样子。
「⋯⋯嗯，失礼了。因为袭击阿一都变成是日课了」
完全不找藉口咧⋯⋯任谁，都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来自男性们「被袭击的日课啊⋯⋯」的，难以形容的表情就朝阿一看过去了。阿一，把视线更遥远的地方看过去了。（注：最後一句有装傻的意思）
就这样，一段时间里都处在每次都会训练到倒下来的阿一，和在各种意义上在照顾着无法动弹的阿一的月，以及每次照护都会进入到Ｒ指定而使很想观摩香织会去分解的这些事情上。
看见不停在乱来阿一，面对现在的强大使愁他们都显露出可以理解的表情时，便结束训练观摩（调情），一行人终於是往藏身处出发了。
「这里⋯⋯是地下吧？」
不由得就这麽嘀咕起来的人，就是最期待的智一了。那句吐露出来的声音，似乎所有人都是相同的。
宽阔的空间、在天花板上照耀着的人工太阳、深处的墙壁是一道瀑布，不仅有河流更还有果树或农田。
而且，像是直接削掉岩壁所建造出来的一样三层楼宅邸被人工太阳照耀着，让那面白色的墙看上去显得很漂亮。
「到了晚上就会变成类似月亮的东西。应运了这颗人工太阳，太阳光集束雷射──我才会创造出琉贝里翁的」
「⋯⋯阿一君。面对看见了太阳的恩泽而发想出大量破壊兵器你，使我作为一名大人在想应该怎麽说才好⋯⋯抱歉。我找不出合适的话」
「不是吧，智一先生，即使用那种吓了一大跳的表情道歉也⋯⋯」
「爸爸─っ！明年的生日，缪也想要一颗太阳喏！」
「不，缪。就算你用那种阳光般的灿烂笑容⋯⋯」
话虽如此，缪也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子了。差不多会需要用到兵器了吧⋯⋯
暂时将正在思考怎麽做会比较好的阿一爸爸放着不管，月便率先担任起导游了。
「⋯⋯好的，各位。这里就是在托达斯时我和阿一的住所。是爱巢」
「是奥斯卡・奥尔库司先生的藏身处才对吧！」
月大人和香织酱啊？噢？地互瞪了起来。无论如何，都很想在二人的脸上打上自主约束君了。她们的表情，不是美少女该有的表情。
好了好了你们安静一点吧～，在希雅＆雫将二人给拉开来的时候，阿一便将愁他们带进房子里面了。跟在最後面的是，被各自的好友给拖着走的月和香织。
智一大大地叹气了。
「太漂亮了⋯⋯⋯而且，都没有接缝」
「奥斯卡和我一样都是链成师。这个住所也是用链成建造出来的，所以和一般的建筑在样式上才会差异非常大喔」
面对不曾见过的建筑方式使智一吐露出很感叹的气。那双眼睛在闪闪发光，彷佛就像个第一次去到游乐园的孩子似的。薫子，向显露出那种模样的丈夫投以温柔的眼神。
之後，阿一便带他们去参观居住空间和工房、奥斯卡所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作品的宝物库，过去被月烧毁掉『奥斯卡试作・阿一继承』的女仆格雷姆的保管处的遗迹了。
因为净是一些新奇的东西，所以使愁他们始终都是一副兴奋的模样。
特别是，在宝物库内发现到『试作品・屠龙剑』（命名：奥斯卡）的时候，男性们都总动员要去展开试斩大会。
顺便一提，使用起来最顺手的人，不知道为什麽就是雾乃妈妈了。
「再来这里⋯⋯是我得到最初的神代魔法，知晓这个世界的真相的地方」
打开三楼厚重的门进入到的地方是，为了继承神代魔法被刻下了魔法阵的房间。
阿一，显露出稍微在思考的举动。愁对魔法阵显露出很感兴趣的眼神同时询问了。
「嗯？怎麽了，阿一」
「⋯⋯啊啊，我在想要怎麽介绍」
「介绍？介绍谁？」
「当然，就是创造出这个大迷宫来的解放者。稀世的的链成师──奥斯卡・奥尔库司」
这麽说着，阿一就用眼神向月打信号了。
随即，就在座落在房间深处的椅子前面就浮现出了一个人影。是一名穿着黑衣的青年──奥斯卡。
『跨越了试练，顺利地到来了。我的名字是奥斯卡・奥尔库司。是这座大迷宫的创造者。说到背叛者就明白了吧？』
面对戴着眼镜、将一头黑发绑在後脑勺的青年登场，使得就在珍奇的房间里在东张西望着的家长们都一齐注目过去了。
「这是奥斯卡所留下来的纪录媒体。类似遗言的东西。会在通过试练进入到魔法阵时，向攻略者显现身影。现在，只是过去的影像的投射」
就连阿一在进行说明的期间，眼睛深处寄宿着深沉的知性和坚决意志的奥斯卡都还继续在说话着。
在谈论世界的真相、自己所走过的轨迹，以及心愿。
「⋯⋯他们，并没有战胜神。但是，在战斗上并没有输」
月眯起眼来诉说着。很罕见地，那双眼睛看的出来显露出深深的敬意。对此，使愁他们都感到有些惊讶。因为，月会纯粹又深刻，打从心底向对方显露出敬意的人非常少。
像是在继续往下说一样，香织编织出话语。
「自己是做不到了。但是，没有放弃未来。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能够继承自己的力量的人会出现，就消失在世界的尽头了喔。也和同伴们分别了」
「它变成我们的力量了。就连香织能活下来也是，都是托他们所留下来的东西的福呢」
雫感慨很深似的，伴随着深深感谢的心意将话说出来时，爱子也用同样带有深深感谢之意的声音说起话来。
「我们能够回到日本，也都是托他们留下来的力量的福」
「真是值得佩服的一言呐。即便在悠久的竜人族的歴史里，都没有比他们更坚定又鲜明贯彻人生的人们」
像是在祈祷冥福一样闭起眼来，缇奥静静地，赠送出最大的赞词。
希雅，让兔耳平塌开口了。
「密雷迪小姐，虽然非常吵闹，但却变成格雷姆一直活着⋯⋯千年、万年？一个人在谁都不知道的时候⋯⋯虽然很烦人，但却为了救我们、为了守护世界，而消失了」
「⋯⋯嗯。笑着逝去了。虽然是一个很烦的人，但却是一个令人憧憬的强者」
「唔、喂。希雅、月。就算不用把很烦人给插进去话里⋯⋯不，真的就是那样⋯⋯」
纵使，平时不会看人脸色的阿一，都会做出稍微会看气氛的发言，就很理所当然地被无视了。
『你从今以後，要活在自由的意志下』
这麽总结後，奥斯卡就消失了。
一下子就充满静谧的气氛了。
一拍，愁和菫就往前站出去了。有如明白了什麽一样，智一他们也往前站出去。
家长们，一起向奥斯卡所在的地方合手默祷了。还注入了感谢和敬意，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想法。
──嗯。怎麽办？
──嗯？有什麽关系。原本，就是擅自将我们给召唤过来打算要进行战争的神所制造的麻烦吧。这个世界会如何跟我又没关系
所有人，在听见对话时都变得「嗯嗯？」的了。是阿一和月「⋯⋯啊」地吐露出来的声音。
──月在意吗？
──我的存在之地是这里⋯⋯其他的与我无关
在故人、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的遗言之後，不知为何就形成了桃色空间。香织的眼睛在凝视着。
不仅是愁他们，就连希雅她们的视线也变得很微妙在往阿一和月注视过去。
月虽然立刻就将影像给结束掉，但香织却是中继下去。月虽然试图要发出「你在做什麽！」的抗议之声，但在那之前，
──啊～，总之，这里已经是我们的了，就来收拾掉那具屍体吧
──嗯。做成田地的肥料
顺便一提，阿一先生从奥斯卡的手指上得到了攻略之证的戒指。
因为攻略完成获得东西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
毫不犹豫就把东西给拔下来的身影，丝毫没有慈悲或感慨这种概念就成了类似一个活生生的歹徒的模样。而且，还「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地一句，去将黑衣给搜了一番。很贪心。
愁他们和希雅她们的视线都显得很微妙，月也同样露出铁青的不快眼神。
阿一和月，心有灵犀地就将视线往自己所面对的反方向看过去了。
然而，莞尔地笑着的愁，就用力地紧抓着阿一的肩膀。然後，用几乎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说话了。
「阿一。知道，老爸我现在在想什麽吗？」
「呃，那～个⋯⋯姑且，是那件事吧，老爸。我可是有好好替他造了个墓了喔」
「是吗。那我们就去他的墓前致个意，现在，就带路吧」
「好、好っ收到。那麽就快点──」
像是在敷衍一样，阿一很快地就打算要转身过去，但却没能够实现。因为另一边的肩膀也被紧紧地扣住了。是谁呢？就是菫。
「阿一？　就没有什麽话，要对爸爸妈妈说的吗？」
「要、要说什麽？」
菫妈妈露出笑容，还笑得更深了。阿一心想。「啊，这下子，不妙了」
那种预感成真！随即，南云夫妻的眼睛就往上吊起来了！
「这麽粗鲁地对待死者っ，你这个蠢儿子！」
「他是个连敌人都不是的人吧！岂止如此还被他赠送东西了吧！你这个蠢儿子！」
一切，都该遵行道理。咚的一生，阿一先生挨了一记拳头了。
对当时的自己来说，要期待他会有那种心情或常识是不可能的吧，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话虽如此，对密雷迪她们这群解放者拥有明确敬意的现在，回首去看看那种处置自己也会觉得很不恰当⋯⋯
因此，
「对、对不起」
坦率地反省了。
「主、主人会道歉！？是恶梦吧！这是恶梦吧！希雅哟！帮妾身醒眼一下！」
「交给我吧！看我的欧啦！！」
轰鸣声。
战槌被挥舞出去了。一道人影就撞破了墙壁。然後，回荡出「谢谢你！」这种感到喜悦的声音。
像是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愁和菫的视线就往月注视过去。
「月酱也一样喔！除了家人以外，大致上会用盐来应付的人，算了虽然没关系，不过，亵渎死者的行为，母亲我，是不会佩服的！」
「⋯⋯是、是的。对不起」
「唉，考量到当时的状况或许是没办法的事，不过⋯⋯壊就壊在把人当成肥料处理，爸爸我，就有点看不过去了」
「⋯⋯是、是的，义父大人。自己也在重新看过之後，就觉得有点做错了」
我有在反省⋯⋯月大人无精打采了起来。被义父大人和义母大人骂一顿了⋯⋯，真的认栽了。
世界最强的魔王和他的正妻在反省在这个世上也是很奇妙的状况。如果托达斯的人们看见现在的景象，无疑会发狂到昏倒，或是像是在对待某位丰饶的女神的母亲同样，会被崇拜吧。
在房间深处的椅子上，虽然奥斯卡没有表示什麽，但⋯⋯
阿一和月，总觉得，他有一种显露出苦笑来的感觉。
然後，便在奥斯卡的墓前祈祷，将插在田里竜人给收获起来後的一行人，便在藏身处的各地发动起重现过去的同时，就看见当时的阿一和月的生活片段了。
正可以说是，新婚夫妇也不过份的甜蜜生活。
甜度极高。面对一次肯定就会使糖尿病发作起来的景象，使香织的砸嘴机关枪化了。
而且，月虽然很害羞但表情却是一脸得意。银色的闪光掠过脸颊。
「唔～嗯⋯⋯」
「？　怎麽了吗？」
对雫所显露出来一副理解不了的模样，使爱子感到很纳闷而询问了。
「该怎麽说呢⋯⋯与其说到处都有不自然的影像会冒出来⋯⋯总觉得好像是在看被被编辑过的影像⋯⋯」
「啊，好像就有这样的感觉呢」
看样子不只有雫有感觉到不协调感。爱子也砰地将拳头打在手掌上表示同意。
而，这时候，菫指的房间深处内的一扇门发出疑问的声音了。
「呐，阿一。那边进不去耶。是有什麽吗？」
「啊～，那边是那个。澡堂。是连接露天澡堂那里」（注：这里的澡堂原文是「风吕」，是浴室的意思）
「啊啦！不错嘛！即便是在异世界都有泡澡的习惯呀！那也是奥斯卡先生的个人兴趣吗？」
这麽说着，菫便高高兴兴地往澡堂走去。向那样的母亲阿一说起话来。
「应该不用我说，我是不会去重现过去的」
「知道啦。月酱也在，干嘛要可悲地特意去拜见儿子的裸体」
菫的话，使某个人有了反应。但是，在谁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所有人便来到澡堂了。
「噢喔～，好气派的澡堂啊！」
「视线的前方有个类似瀑布的东西⋯⋯奥斯卡先生就连建筑的设计方面也有才能啊」
愁和智一感到很佩服。在阿一注入魔力下，启动了鱼尾狮温泉来让热水涌出来。
而，就在这一瞬间，
「啊─，我的手滑了～」（注：语气加强、棒读）
香织小姐，似乎是手滑让重现过去发动了。
在澡堂内会滑的应该是脚才对，但姑且不论手滑为什麽会发动起神代魔法，在不小心被放映出来的影像中就出现在夜里泡温泉的阿一。
「啊啦，好身材」
「！？」
「⋯⋯哎呀呀」
「！？」
顺便一提，上那句是雾乃，忽然将头转过来的人是は虎一。下面那句是昭子，忽然往旁边一看的人是爱子。
「喂搞什麽啊っ，香织！手滑是怎麽一回事！快点给我解除！」
「⋯⋯」
「不要盯着看不停啊！事到如今了！啊啊我受够了っ，讲不听啊。雫！快点去压制你那个闷骚的儿时玩伴⋯⋯喂，干嘛连你都看个没完啊！」
阿一，拍打着香织的脸頬在使她恢复理智的同时，再一次，要求解除魔法。
「你啊给我恢复理智，你这个色女王─！」
「即使我很色但我才不是女王好吗！」
「那种事情不重要，快点给我解除」
「那、那～个，有点困难啊！因为手滑！就滑出事情来了！」
「手滑还能延续什麽鬼！？」
「噢，好像在滑雪橇呢！」（注：这里的滑雪撬有另外的意思，自己查Bobsleigh这单字然後看图就懂了）
「滑雪橇！？」
就在女王和阿一上演起小短剧的时候，阿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是月！快遮起来！」
「⋯⋯嗯っ」
前来的人是过去的月。急忙就将泳装的幻影投射过去与影像重叠。男性们的眼睛则是在关键的时刻被保护住了。
「香织」
「唔っ，对不起」
面对危急的场面搔起冷汗来的同时，阿一就将不爽的眼神往香织看过去，香织也为了自己的任性在反省同时在将魔法给解除掉。
然而，不知道为什麽影像却没有消失。影像里，总觉得散发出一股妖艳氛围的月大人就站在阿一的面前。
为什麽没消失！显露出焦躁来的阿一，用魔眼石马上就找到特定的魔力来源。
犯人，就是废竜。
「希雅！」
「啊，是！看我的欧啦！！」
「非常感谢っ」
废竜往瀑布而去消失了。
但是，要切掉影像似乎有点太晚了。
──我要上来了！
──别想逃！
──等、等等，啊っ，哇啊ッーーーー！！
这时，就像是有什麽重要的东西散落开来一样，影像雾散了。
咻～地，总觉得气氛显得很尴尬。
这时，月忽然就红着脸颊，重新报告起来。
「⋯⋯嗯。义父大人、义母大人。在寒暄之前要先道歉。我很美味品尝过了。感谢招待」
「啊、好，粗茶淡饭？」
「不是吧，菫，总觉得不是这样」
气氛很尴尬，但却变得更尴尬了。希雅她们「啊～，这种时间点也太⋯⋯」显露出这种很微妙的表情出来。
「爸爸～。月姐姐很美味地吃过什麽了呢？」
「⋯⋯晚点再去问蕾蜜雅」
「！？」
身为父母的阿一先生，对於小孩子的提问感到很为难而全都丢给母亲去处理了。因为生命值已经来到红色区域了。
「原、原来如此。被编辑过的过去的影像，就是这些事情呢」
「⋯⋯相当程度被处理过了呢」
光是这样，就代表日常中『不会让你们看的喔！』的场面很多。脸颊整个红起来的雫和爱子，就用难以形容的表情在让视线彷徨着。
薫子和雾乃、昭子则「好年轻啊～」地，虽然显得有点尴尬但也带有些许会心一笑的氛围。相反地，鹫三和虎一，则可以感受到一种半分尴尬半分温柔的感觉。
然後，智一则是，
「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
「香、香织⋯⋯」
面对出於好奇而擅自重现出过去来，然後做出超大自爆来的女儿则在砸起如机关枪的嘴来，使智一的表情变得很战栗。
「⋯⋯差不多，该去吃午饭了吧」
「⋯⋯嗯っ」
月，还在难为情而扭扭捏捏中。阿一露出远望的眼神来的同时，为了想办法改变一下气氛，便宣布奥尔库司的游览上午的部分结束了。
～～～～～～～～～～
阿一他们很快地就用传送门回到王宫了。注意到时已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是在进行奥尔库司的游览，上午的时间就花费了相当长。
是看见了许多事物的缘故吧，被忘掉的空腹便开始急忙主张起来。在阿一他们吃起荷莉娜所准备好的午餐时，莉莉安娜却是被留下来一边哭一边自暴自弃地在工作着。
彼此在聊起很开心的回忆，就使得莉莉安娜的泪眼越来越婆娑一张脸板得越来越紧。
同时，还被香织有如机关枪一样「呐，你听我说莉莉！月她！月她啊！是个色情型录小姐喔！呐，你有在听吗？莉莉！」等等在说着抱怨，板着脸在工作得同时还一边在安慰香织，并且就连吃饭也显现出很出色超乎常人的技能。
阿一正一边安慰那样的莉莉安娜，一行人一边将在午餐给吃完。
「没想到，我居然会被留下来⋯⋯」
「哎呀，对不起啦，莉莉。但是啊，荷莉娜的眼力很厉害。『还有工作要做。公主，你不能去』啊」
「为什麽要棒读啊。话说回来！我・呢！可是王女！荷莉娜，是侍女吧！为什麽荷莉娜会优先於我呀！」
「⋯⋯哈哈」
「为什麽要笑！？」
饭後得红茶，很好喝～。投以这样的表情来的阿一，使莉莉安娜用恨得牙痒痒的表情在瞪着他。泪眼与其说是完全没有魄力，更不如说显得很可爱。
莉莉安娜，用『泪眼的瞪视』将目光往犯人自己的专属侍女看过去。荷莉娜恭敬地行礼了。
「很抱歉，莉莉安娜大人。但是，明天开始，主人──咳哼っ，为了您明天要与阿一大人一同去旅行，这二天内莉莉安娜大人必须要去裁决的事情就得在今天内完成」
「这、这麽说也是没错，但⋯⋯话说回来，刚才，你是不是有说主人了？你称呼阿一先生为主人了，对吧！？是不是呢，荷莉娜！？」
「本日去的目的地是奥尔库司迷宫。莉莉安娜大人的心情，我荷莉娜，非常深刻地能体会，但是明天以後的目的地是帝都，是莉莉安娜大人必须同行的地方吧」
「呜⋯⋯没有反驳的余地⋯⋯但是，阿一先生在大迷宫的过去，我也很想知道的说⋯⋯还有，你把我刚才的问题给无视了对吧？」
「如果莉莉安娜大人有意愿的话，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当下必须要做的事，就只能现在去做。回来之後的工作还有要进行的部分。如果政务滞怠下来，主人也会很介意的」
「⋯⋯是没错。我明白了，荷莉娜。还有，已经不会把主人这个称呼给隐藏起来了呢。然後请你来房间一下。谁是你的主人，我现在就告诉你！」
荷莉娜恭敬地行了一礼。有点在意主仆关系产生危机同时，愁将目光往阿一看过去了。
「话说，阿一。下午要做什麽？」
「姑且，在想要不要去莱森大峡谷」
「是和我的相遇呢！」
兔耳蹦蹦跳跳的。希雅显得相当开心。
但是，对此香织已经在等待了。
「对不起喔，希雅。在去莱森大峡谷之前，可以再去一趟奥尔库司吗？」
「诶？是没关系，不过，还有想看的东西吗？」
如果要看细节，光是这样日程就会被花费掉大量的时间了。大概是，有想要看的东西⋯⋯使希雅的兔耳倾斜着。
「那个呢，再次相遇时的事⋯⋯我想让父亲他们看一下」
原来如此，希雅点了点头。
在这趟旅行中，果然还是想将自己被救了的事情，配合意外地将内心的距离拉近的智一和阿一的这件事，将阿一的气魄展现给顽固的父亲看吧。
「啊啊，那件事务必也让我看一下」
雫也回忆起当时了吧，很快地就看向阿一还微微红起脸颊。
听到那件事，使阿一在一瞬间便的无表情了。然而，那也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
「⋯⋯这样啊。我是觉得在离开莱森大峡谷那时候比较好⋯⋯那边也有吧」
「⋯⋯阿一。放心」
注意到一旁的月眼神很敏锐。不是带有问号的『放心（没问题）』，面对是带有确信『放心（没问题）』，使阿一去抚摸将眼睛眯起来的月了。像是在『我没事』地回答一样。
当感到困惑着愁他们浮现出苦笑同时，咕噜地喝掉红茶阿一，便宣布奥尔库司之旅下午的部分要出发了。
～～～～～～～～～～～～～
接受着就算会死也要在今天将期限将近的工作给完成～这样在说着，眼睛充血的王女大人的目送同时阿一他们便回到奥尔库司大迷宫了。
目的地是表层的奥尔库司大迷宫──第八十九层。
香织像是在回首当时一样，微微地让视线往虚空看去的同时说起话来。
「当时，我们正在往下一层的第九十层前进」
「自从阿一掉落到奈落开始，已经过了四个月左右了吧」
雫做了补充。
在说明期间来到的地方是，过去的香织她们身陷在危急状态之下的地点。第八九层是个有着八角形形状的宽阔空间。
天花板和墙壁上有着大洞。天花板，是阿一用Pile Bunker打穿过的痕迹。横向的洞穴，则是香织她们抱着伤者逃进去当下做出来的藏身处的旧址。
陷阱的前方所在的第六十五层的石桥虽然具有再生机能，但表层的奥尔库司大迷宫的大部分就没有再生机能。因此，当时的战斗痕迹就被清楚地留下来。
香织行使重现过去了。时间轴上，正好是从九十层开始，逃进这个房间内的样子。
以光辉为前导，青涩的勇者小队和永山小队，接着是桧山小队从通道内的深处现身出来。说了一、二句的对话後，拥有土术师天职的野村健太郎便开始将墙壁开出一个洞来。
「我们在第九十层，被埋伏了。是魔人族和众多的魔物。魔物，是我们想像不到的强大」
「二个人被石化，铃也重伤了。因为战败所带来的精神冲击和疲劳，样子看起来就很惨呢」
魔人族的女人──卡特蕾娜袭击时的事情，阿一和月她们都不是很清楚。因此，才会很感兴趣地在看着当时的香织她们拼命地往即兴打造出来藏身处逃进去的模样。
然後，在阿一他们关注着的前方，野村他们不知为何就开始聊起什麽来了。接着，便无言地注视着房间内的四条通道之一。
「？那是什麽？　⋯⋯哈！？香织，稍微把刚才的画面倒回去！」
「诶？好⋯⋯」
香织，稍微将画面往前倒回。然後重新播放。
这次注意到了。黑色的人影隐约地就消失在通道的深处。
「是远藤！远藤在啊！」
「⋯⋯嗯っ，不愧是远藤！不重新播放就不会注意到！」
「远藤先生好厉害呢。不愧是，连魔物一次都不会去注意到能将迷宫给踏破的男人！无法模仿出那种不起眼！」
「呜嗯。好神秘呐。重现过去的影像，不小心都会看漏⋯⋯即使是在竜人族的悠久历史中，那种不起眼人都还是第一次见到呐」
「远藤同学⋯⋯对不起，每次在点名时都会忘记叫你的名字！老师，在被教务主任提到远藤同学的『出席日数不足』时都忘不了那种絶望的表情！」
感觉⋯⋯自地球那边的恸哭响彻开来了。
顺便一提，远藤同学是全勤。不会迟到。
姑且，全部的家长～们，一想到浩介和浩介的父母都哭了。
「那～个，香织？他为什麽会是一个人？」
「那、那～个呢，远藤同学是那个，该怎麽说呢，是所谓存在感很稀薄，总之是有难以察觉到的体质的人。就连魔物也是一样，明明就在眼前都会被无视」
「⋯⋯真的有那种人吗？」
「⋯⋯有喔。虽然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了。那不是技能或魔法的东西。是在被召唤前就拥有的体质喔」
「地球也一样，意外地也有奇幻的事物呢。父亲，并不知道⋯⋯」
不管怎麽说，救他一个人从迷宫内逃到地面上来，多亏这个无意中具有人类最强格的男人的福，才使阿一这个救援能够赶上被说明着。
智一他们，理解到他同样是女儿的性命的恩人之一，在影像稍微倒回去时便将感谢的话语说出口了。
虽然不是在找出威◯。（注：是一种在图片中找出特定人物的游戏）
咦？将影像倒回去後，应该就会出现在眼前了吧？在哪？同时这麽在想着。
寻找远藤！稍微花费了一点时间後，过去的影像就放映出卡特蕾雅率领魔物的袭击了。
施加了迷彩的藏身处的入口被吹飞开来，下定决心的光辉冲出来了。
从那边开始的展开就变得很快速。
使用了限界突破的勇者之力，就在卡特蕾雅将梅尔德抓起来当成人质而被封住了。
要引开也好要战斗也都做不到，在强大的马头人这只魔物作为分水岭上光辉败北了。面对拥有筹码的卡特蕾雅，雫险峻的表情回答着。
雫拼命地在绞出话语想办法要找出活路。然後，意识恢复过来的梅尔德便赌上自己的性命展开最後的战斗──打算要自爆。
「他就是梅尔德・洛金斯殿啊」
「原来如此⋯⋯真是个出色的武人啊」
鹫三和虎一虽然在注视着雫那褴褛的身影，不过，因为有看到在王宫的话题上所提到的梅尔德而发出感叹的声音来了。
但是，那随即，也在看见决心一死的觉悟白费力气被封住，受到致命伤而倒下来的他时，就使得鹫三他们悲痛到使表情扭曲了。
对此发火起来的人就是光辉。在影像中，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一度还将卡特蕾雅给逼入至困境。
但是，事情没有那麽简单也没有好运。终於是在舞台上注意到，『自己的剑所指向的是人』这件事，就让光辉的刀刃变钝了。对关於要把活生生的存在给杀了这件事，岂止是觉悟更没有自觉的光辉，卡特蕾雅嘲笑了。
然後出现了逆转。
陷入到无法战斗变成是身为王牌的光辉，紧接着站在最前线的人就是雫。
虽说是与现在无法相比的不成熟时期，但其速度、剑技都是会令人瞠目结舌的。面对在异世界动真格地拼命在战斗着的女儿，使鹫三紧紧地抿起嘴角，而虎一则将拳头紧握起来。
而且，雾乃则悄悄地握住雫的手了。
随即，雾乃的手，就注入了会令雫感到疼痛的力气了。
──小雫！
发出悲鸣的是香织的声音。雫也同样，尝到败北。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蹲着在吐血。身为母亲，肯定是看见了难以忍受的景象。
「啊，香织！」
「香织！」
不禁就呐喊起来的人就是智一和薫子。在二人的视线前方，有一个就在密集起来保护身体的小队阵行的前面的人，也可以说很鲁莽的香织就跳出来了。
──香、香织⋯⋯你在做什麽⋯⋯快回来。不能在这里啊
──不。在那边都一样喔。这样的话，我在小雫身边就好了
──⋯⋯对不起。我赢不了
──我才是，对不起只能这麽做了呢。几乎，已经没有剩下多少魔力了
彷佛，就是最後的一句话。不，那正是，最後的一句话。
无计可施。完全陷入死地。
像是要将它给刻进骨子里一样马头人迫近而来。
面对可以说是超越紧迫的絶望景象，智一他们的身体都在颤抖⋯⋯
「就是这里！父亲母亲！大家都注意看！这边！这边！」
不知为何香织非常兴奋。直直地伸长着手指在催大家注意看。
「⋯⋯香织。不要模仿⋯⋯刚才的我」
「肃静！现在就要上演重要的情节了！阿一君和我的，没错，是・我・的！再次相遇的情节！」
「⋯⋯嗯っ，不用特别去强调！香织你这个大笨蛋！」
香织可以说，大抵上都学会月的台词了吧⋯⋯这种，总觉得很温馨的气氛就传遍开来了。影像内，现在正是依偎在一起的香织和雫就快要死掉的咫尺之前，但是那股紧迫感被雾散开来了。
而，下个瞬间，天花板就发生爆炸。进出红色电光来的巨杭，贯穿了感到絶望的马头人并将牠给粉碎。
阿一啪答一声，就从撞破开来的天花板上降落下来。
像是在保护香织和雫一样背对着她们，将头转了过去。
──你们的关系，依旧很好啊
苦笑的同时，阿一这麽向愣住的二人说起话来。
刹那。
「咿呀呀呀呀呀呀呀っ♪　阿一～～～君！！」
「⋯⋯香织，你很吵！」
香织一边抓着月的肩膀摇个不停，一边彷佛就像是个遇到艺人的超级粉丝一样在发出尖叫声。
似乎没有听见月的抗议之声。和月已经是挤在一团的状态了。月不爽的眼神进化成超不爽的眼神。
「父亲父亲！看到没！很感动对吧！？他，是阿一君喔！而且，在那边被守护着的人，是我！唔呜！」
「啊、嗯，我看到了喔。很、很感动呢」
要是香织，没有那种会有点脱线惹人生气的话。智一爸爸，就在心里加入了这样的一句。薫子则扶着额头露出现在看令人烦恼的孩子般的表情
然後，当事人的阿一君则用手把整张脸都摀起来。心境上似乎想找个洞钻进去的样子。
另一方面，另外一名当事人的雫
「⋯⋯」
可以说，就用一副呆～然地表情，在眺望着暂时被停格下来的过去的阿一的侧脸了。
「爱上了呢」
「就是在这里爱上的吧」
「原来如此啊」
「！？」
在雾乃、虎一、鹫三的话语下，雫哆嗦起来了。事到如此虽然没办法去否定，但姑且「这时候的我，还并没有，有自觉⋯⋯」用很小的声音自言自语在嘀咕着。
温柔的眼神被注视过来了。事出无奈，就用马尾将整张脸给卷起来。马尾护盾发动了。你们看不到我！
心情大好的香织，从後面将月的头紧抱起来的同时一边抚摸起来一边说起话来。
「那麽，就来连续重复播放吧～」
「⋯⋯白痴香织，拜托你不要」
拍打着将她给抱住的香织的脸颊同时，月决定结束掉重现过去了。
「月，不好意思就直接播放下去，拜托了」
「⋯⋯嗯」
在阿一的一句话下，月就照做强制性地让重现过去往前播放。有错的是香织，才会想快点结束掉。
就一般人来看随着会使人产生不快的蹂躙剧，强大的魔物们都轻易地被绞肉了。姑且，透过月的神技，被挂上了朦胧的马赛克所以会比实际情况要更温和。
然後，那时到来了。
一声清脆的枪响。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了。
愁他们一语不发。是无法发出声音来。彷佛，话语就是被有着坚实的锁的箱子给锁住了一样。
鲜血，在他们视野中飞舞开来了。
──为什麽，为什麽要把她杀了。有必要杀人吗⋯⋯
光辉的话回荡开来了。
「看就知道了吧，魔人族的确是『人』。现在被进行的，无疑是『杀人』」
愁和菫静静地回头看了看，那麽做的阿一。智一他们都摀住嘴巴脸色铁青。
愁，往阿一那边走过去了。然後，与刚才适当地去处理了奥斯卡的遗体相反，用很温然手劲去握住肩膀。像是在将僵硬的东西给揉开来一样在按揉肩膀。
「被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愁说出来的，就只是这麽一句话而已。其他，也没有在说些什麽了。
菫也一样。只是，将阿一的头给拨乱，然後便只是静静地在眺望着过去的影像。
应该要听的，已经在那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全都听过了。
即使重新要谈什麽，也不会想要去说服。只是，想亲眼看一看。仅此而已。
愁和菫的眼里所寄宿的深深情感，阿一不知道该怎麽去称呼它。但是，总觉得，会使人有一种类似於大海的感觉。
在月她们的守望中，香织和雫，以及爱子也同样，都静静地和智一他们依偎在一起了。
在影像中，因阿一的变貌而受到打击的同时，香织对活下来表示感谢。
「父亲，我只是运气很好而已喔」
「⋯⋯是吗。不，说的也是啊」
智一，在看阿一了。作为日本人的感性，不，作为人的感性，要马上将眼前所发生的行为给接受下来是很困难的。
但是，无法用一般常识或伦理去计算的事物，不论是智一，还是薫子他们都确实感受到了。
「雫。你很努力。好好地活下来了」
「父亲⋯⋯」
「为了朋友，出色地战斗了。很值得骄傲喔」
「爷爷」
虎一和鹫三，很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了。雫，打从心底在害怕的同时，还是去面对了明确带有杀意卡特蕾雅。
二人，用很笨拙的手法在摸着雫的头。雾乃则是温柔地给了有点哭出来的雫，一个拥抱了。
然後，智一他们就面向阿一，重新将感谢给说出口了。虽然那是很短的一句话，但却是到目前为止，注入了最深的情感的一句话。
影像结束，回到了寂静。
一段时间里，每个人都像是在整理自己的心情一样，将身心寄托在那份寂静之中了。
不久，是为了要恢复气氛吧，很意外地智一就开出第一枪说话了。
「尽管如此，一想到这之後的香织被甩就⋯⋯嗯，再次觉得想把阿一君给往世界的尽头揍飞过去」
「时效上差不多已经做不到了吧？」
「思念女儿的父亲的心情是没有时效喔，阿一君」
在这样的互动下，现场的气氛就完全显现出温和了。
之後，阿一他们就稍微去看了一下在奥尔库司内所发生的事。离开这里，要马上去享受新的旅程，总觉得感觉很不一样。
更多一点的透明，复杂、被扫开来的重叠起来，像是要将那种反面想法给混合起来一样就抱持在内心里了。
因此，就用像是去散步一样的气氛，、一行人便再次到访封印之间了。是阿一的建议。
要让大家看的东西是，神话决战前的事。
──一定，会取回来的
──啊啊。我，一定会要回来的
是香织和阿一，在聊对月的思念，然後显现出如炙热在燃烧一样的决心。
月「嗯呼ぅ」地吐露出类似苦闷的声音，而香织不知为何却红着脸颊「我、我才没有喜欢月，才没有那种事情！」地看不出来是在解释所显露出的傲娇。
即使是在奥尔库司的藏身处，都再一次地，重现出在神话决战前的时间轴上的过去影像了。
──我的生死都想和月小姐在一起
是希雅的觉悟，在向阿一展现。为了要从阿一那边抢过，只有自己可以活下来的选项。如果不能去救月的话，也希望可以和阿一一起死，这样的心愿。
是理所当然吧，倒不如说阿一就以已经不能逃避的无畏笑容回应了。
月吐露出「哇」地感到痛苦的声音，希雅红着脸颊「我、我才没有，非常喜欢月小姐好不好！」地一句让直拳直击过去。月苦闷而死了。但是却自动再生了。
就这样，到了所有人的心情都平复下来的时候。
「好了，差不多该继续去旅行了」
用平稳的声音，阿一这麽发出号令。平静的回答响彻开来了。
就这样一行人，就往下个旅行的目的地──莱森大峡谷，期待与残念兔的邂逅同时出发了。


◎殴杀勇者希亚编　那个地方是最前线的城市
在阿一他们回到地球之後经过了几个月後的某一天。
「希雅⋯⋯真的要一个人去吗？」
阿一感到担心的声音，在南云家的客厅响彻开来了。
将钱包和小物往歪曲掉有着兔子标志这种刺绣的兔背包里，希雅用为难的表情回答了起来。
「哎哟。阿一先生你们太过担心了的说！是以为我还需要人照顾吗」
「这麽说是没错⋯⋯还有，这边的文化和价值观都还没有习惯吧？怎麽想都不觉得该放你一个人去」
「你喔～。我只是去买一下东西就这麽夸张啊！我可又不是小孩子吧？」
「但是啊，希雅。你是要去『第一次的秋叶原』吧？」
阿一对於一个人要去买东西的希雅会产生过度保护而显露出担心，似乎原因就是这件事。
在面前显露出感到有些惊讶表情的希雅，使阿一在显露出困扰的表情来後就大声地「不行。我还是很甘心。我也一起去好了！」在主张着。
「到底是想怎样啦⋯⋯⋯那是阿一先生所喜欢散发出次文化又很棒的城市对吧？那里明明就是拥有许多类似阿一先生的兴趣的人们的圣地。但是，为什麽会有一种像是要把人送往战场去的感觉呢？」
「战地、是吗。⋯⋯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没错啊」
面对阿一含糊地在嘀咕的话语，使希雅的兔耳诶？地往一边歪过去并露出满是疑问的表情。
阿一咳哼地咳嗽一声後，便用正经八百的表情重新宣言了。
「总之！我也要去！」
「哎哟～～っ。不要啦」
希雅，面对阿一用很坚决的表情所做出来的宣言，让兔耳感到很高兴又很困扰地在摇来晃去了。
话虽如此，她并不想让阿一他跟过去。
「眼下，我并不想跟一个满眼都是黑眼圈的人一起去！这几天，你为了帮爱子小姐的忙在情报管制上奔走，还因为制作新神器几乎都没睡吧？今天就请你好好休息！」
「不用，我熬夜习惯了。如果是在异世界被锻链出来的现在的我，熬三十晚也没问题」
「请不要将一个月不睡觉当成习惯好吗」
啪的一声，希雅喝斥地敲了阿一的头。叹了一口气後，就因为被关心而感到开心而试着去提出替代方案了。
「那麽，我和月小姐去好了。二个人去就可以放心了吧？月小姐，自从来到这边开始基本上就是个待在家里的闲人」
「！？」
在客厅的沙发上，很有趣地在看着阿一和希雅互动的月大人整个人弹起来了。彷佛，就像是被一支意料之外的箭给贯穿了一样，「呜っ」地在按着自己的胸口。
「不行。倒不如说，你的建议行不通。听好，希雅。你一点都不了解秋叶原这个地方。你和月要去的那个城市，没错，要形容的话就是将一块生肉放进一群饥饿的狮子群里面」
「等一下你在说什麽我听不懂」
「⋯⋯那麽，我也没办法妥协了。希雅，原本就不是什麽重要的事情吧？那麽，下次的休假日我们再一起去如何？」
「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事情的说！」
不必了！只是这麽一句，希雅小姐就让兔耳竖得直直的了。
顺便一提，希雅会想去秋叶原，是因为今天很偶然地有了空闲时间，基本上除了很闲的月小姐以外就没有闲得发慌的人了，阿一他正处於应该要去睡觉的状态，因此才想要去逛一况还很多不熟悉的日本城市。
而且，为什麽要去叫做秋叶原的城市，是为了要做兔耳少女的研究。
在地球，不如说在日本这里，就有一种很喜爱兽耳的文化。另外，还很喜欢直到目前被差别对待自己这群兽耳种族的文化。
并且，还有很多以兔耳少女为主的创作品且很活跃的故事。因此，使希雅「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学习了的说！」这麽认为了。没错，更是为了成为一名阿一所喜爱的兔子！
总之，今天的计画，是打算去买问题儿童们在异世界捣乱而非常辛苦且格外强大的兔耳少女很活跃的作品，和在幻想乡中会操纵疯狂的兔耳制服少女的作品。
不论哪部作品，都存在着身边都有很多问题儿童，以及在家事能力上很优秀而涌起了亲切感。
还有，也有预定要去买真正格斗系的作品。已经将阿一所有的藏书都读完，半游戏性的技能基本上都学会了。
另外，幻想色彩比较浓厚的作品的技能──例如，希雅◯击或希雅狂◯等某位开挂角色的技能虽然还没有学会，不过，一定程度能真实演绎出来的技巧希雅的身体能够运用地很自如了。（注：是魔法老师涅吉里的角色的招式NETA，感谢a26317875网友指正）
闲话休题。
知道希雅的决心（？）很顽固的阿一，小小地叹了一口气。
慢慢地就将手往希雅的兔耳伸去。抚摸起来了。
「嗯っ、嗯～。你在做什麽啦，阿一先生」
面对舒服到将眼睛给眯起来的希雅，阿一用严肃的表情说起话来。
「希雅，给我自觉一点。你的兔耳可是人类的至宝」
「你说什麽？」
「为了这个，人类即便要发动战争也在所不辞的吧」
「阿一先生，你累了喔。好了请快点去睡觉」
无视了露出不快眼神来的希雅，阿一就将耳饰戴在希雅的兔耳上了。瞬间，兔耳就咻地像是融入到空气一样变得看不见了。
「已经对可以将兔耳隐藏起来，各种各样的发箍型的东西感到腻了吧？我也试着去做了耳饰型的。我还做了改良，就连你的容貌都有挂上认知阻碍。因为，你要是一个人走在街上就只会一直被搭讪」
「阿一先生你⋯⋯真是的，明明都睡眠不足了还做了这种东西呀」
兔耳一蹦一跳着！兔耳就这麽诉说着！
但是，面对眼前在娇羞着的希雅，阿一就显得很严肃。用有点吓人的表情，紧紧地抓住了希雅的肩膀。
「阿、阿一先生？」
「听好了，希雅。那对耳饰，是你的生命线。在秋叶原的街上，要非常非常小心。无论如何都不能拿下来。⋯⋯因为秋叶原的街道乱哄哄的。不，会撼动世界吧⋯⋯总之，会变得非常麻烦」
「诶、好。那是算了，我是不会拿下来，但⋯⋯」
只是要去满是很棒的次文化的城市，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使希雅的表情变得有点难以形容了起来。
果然是因为睡眠不足才会使头脑有点错乱自己做了结论，希雅便兔子背包给背起来表示要出门的意思了。
并且，希雅虽然拥有宝物库，但会特意去携带兔子背包，就是有考虑到会在他人的面前将东西拿进拿出的情况。
来到玄关时，阿一也跟着来送行。一想到月是怎麽了，就使得希雅的兔耳，有听从客厅所传来「⋯⋯闲的不得了的吸血姫⋯⋯总是待在家里的吸血姫⋯⋯而且还是尼特的吸血姫？　⋯⋯怎麽可能⋯⋯」这种小小声地嘀咕声，就在擦起冷汗来的同时忽视掉了。
同时还想着回来时要去买月喜欢吃的甜点。
「那麽阿一先生，我出门罗」
「啊啊。⋯⋯钱包带了吧？去的地方没问题吧？」
「是的，没问题的喔」
「手帕和面纸呢？手机有好好带着了吗？」
「⋯⋯我有带啦。不用那麽担心没问题的」
面对彷佛就像是，认真在担心『第一次去买东西』的小小孩的父母一样的言行，到底使希雅开始有点火大了，但⋯⋯
「多琉根带了吗？手榴弹够用吧？」
「有、有好好地放在宝物库里吧？」
「子弹的存量充足吗？战争的准备OK没？」
「是要和谁！？我是要去秋叶原的电子街吧！？不是要去战地吧！？」
希雅酱突然间就变得不安起来。觉得，秋叶原会是个腥风血雨的最前线。
「⋯⋯要平安归来，希雅。祈祷你奋勇不懈！」
「果然那里是战地吧！？在都会区的正中央！？日本好可怕！」
背向强而有力地摆出敬礼表情又严肃地阿一，希雅便战战兢兢地出发了。
同时，还在想果然还是别去了会比较好吧。
过了几个小时後。
「哈啊哈啊，唔～，搞什麽啊这家伙っ。阿一先生的担心，就是这麽一回事呀！」
让淡青白色的漂亮秀发飘飞起来的同时，有个轻快地在秋叶原的巷子里在奔跑着的人影。
纯白色的迷你裙飘起来的同时将咒骂吐露出来的人就是希雅。
那张脸上，没有平时会浮现出来的天真浪漫的笑容，就是因为陷入在自己的失态与刚才将自己逼入至困境里去的魔手的处境。自豪的兔耳也像是在警戒四周一样上上下下很忙碌地在跳动着。
希雅，就像个特技演员一样一边避开垃圾箱和配管一边就在大楼与大楼之间的小巷子里前进。
那身影，彷佛就像是拼命在逃亡的人一样⋯⋯
不，事实上，在难以让人相信的情况下，希雅现在正不得不逃亡。
能够威胁到和阿一他们这群进入到非人之列一样的希雅的人是不存在的。总体来说都会从认识希雅的人那边得到「真正的开挂角色」的评价。
在可以抓住一般子弹的基础上，最近「请看一下，阿一先生见！我终於学会了喔！」地说着的同时，能够以类似骇客◯务中的特务的动作去目视并避开电磁炮，就让阿一「呜哇」地很奇怪的呻吟声了。
面对那样的Bug兔的逃亡要更为强大的存在是⋯⋯
「找、找到了！是兔耳的女孩子啊啊啊啊！」
「噫！？」
背着背包，穿着以很出色的字体写下「这就是我的人生」字样的Ｔ恤，炯炯有神的目光从长发之间的缝隙在窥伺，手上还拿着很昂贵的相机──『秋叶原的战士』，就在那个地方。
面对就在要离开小巷子里面的时候，从大楼的後门突然打开来的门里现身的秋叶原的少年战士，使希雅不由得发出很可怜的悲鸣了。
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希雅的兔耳直到刚才为止都观测到他的气息是在大楼的对面那一侧。然而，就因为一瞬间的松懈，他人就出现在眼前了。
这里是地球对吧！？是和平的国家，日本对吧！？希雅就这麽在心里发出悲鸣似地吐槽着。
面向浮现出战栗表情来的希雅，拿起相机来的秋叶原少年战士，突然，就将头给低下来了。
「请、请让我拍张照片！！」
「我有说过我不要了吧っ！」
希雅反射性地回答了。
但是，少年并没有泄气！没有拉扯！没有谄媚！没有反省！「在、在那边的是什麽っ！」地一句，明明有点在害怕却是用会让人微妙地感到意志很坚定的气势更深深地将头给低下来。
事情无法解决时，希雅便利用大楼的墙壁，用三角跳的要领越过少年的头顶离开了。
然後，向是听见希雅的大吼似的，直到刚才都在追逐希雅的一夥人──战士＆绅士的集团便纷纷地聚集而来。
「兔、兔耳小姐っ，拜托你，让我拍张照片吧！」
「一张，就拍一张就好了っ」
「那、那种眼神，拜托往这边看过来！」
「可以摆个姿势吗？可、可以的话请摆出手枪的姿势。还有，兔耳可以弄得更萌一点的感觉吗？话说回来，这、这里有制服，可、可以换这套衣服吗？」
一眨眼间，就被一群下至十多歳上至花甲年纪的战士和绅士给包围起来了。一下子，就把很突出又类似称赞的阵型给形成起来。以此为基础，是在办什麽活动吗连凑热闹的人们都聚集过来，终於开始形成一道人墙了。
「呜呜，到底要我说几次啊。明明就有猫耳的人，或是狗耳的人。明明刚才的兔耳女仆小姐，总觉得都很表演了很棒的动作，为什麽就冲着我⋯⋯⋯阿一先生那句『秋叶原的街道乱糟糟的』果然是对的说」
希雅边哭边挣扎。四周已经都被秋叶原的战士绅士淑女给掩没了，快门随时都可以按下去现在就在等希雅的同意。
顺便一提，希雅所提到的兔耳女仆小姐。虽然希雅只是远远地眺望过去而已，但⋯⋯
在路上拉客的时候，看样子是发现了偷拍贼。兔耳女仆小姐用很惊人的速度跑出去後，就朝如脱兔般的偷拍贼一边「光速鱼◯拦截！」地将某种技能大喊出来的同时眨眼间就把人给制伏了。（注：技能名是「光速鱼叉拦截」，是光速蒙面侠的梗）
希雅幻视到了。兔耳女仆小姐伸出去的手臂重叠起来，成了一把三叉戟。
就是这麽回事。
为什麽会发生这种事态，那很简单，就是希雅所感到的不甘心的失误造成的。
对长期被当成是差别性对待种族的希雅来说，会因为自己喜欢而戴上兽耳的女孩子是非常罕见的存在。不，月姑且不论，虽然有将她变成是『月喵』，但那个人因为种种因素，就先不管他⋯⋯
总之，就是非常受瞩目的的存在。
所以呢。只是在人潮众多的时候，就使得注意力变得比较散漫的希雅在和旁人发生碰撞的一瞬间，就像是被什麽给拉扯到一样使耳饰脱落了。
而且，还有人显得很慌张的情况。
就在要赶紧捡起来的时候就发出了不小心去踢到这种令人痛心的失误第二弹。
在运气不好的情况下，忽然掉下来的耳饰更加地像是一颗乒乓球一样在人群中弹来弹去，然後就在「进球！！」地一句实况的呐喊下很出色地就往排水沟飞进去。
希雅虽然不在意地就在排水沟那边找起来，但⋯⋯
如果没有耳饰的话，理所当然，就会变成那样了。
没错，希雅的兔耳，甚至是，她的美貌。
会让人联想到淡青白色的月光一样的美丽长发、如海外的艺人赤脚在奔逃那般的美貌、连模特儿都会输既完美又匀称的身材。
在美女的脸蛋上整个氛围相当柔和，会使人想要一直看下去一样在散发出惹人疼爱的感觉。
就是那种，单单是有如奇蹟一样的惹人怜爱的少女。
偏偏，这时候兔耳上下跳动起来了。
这时，并没有人会去在意兔耳的动作是否太过真实。是怎麽动起来的，动作虽然过於自然但⋯⋯这种吐槽也都放置在内心深处里面。
因为，是男人的话，不，纵使是同性，如果是爱着秋叶原的人没有人不会着迷的！
之後的展开就是必然了。秋叶原的战士绅士淑女魔法使们，便有如一群鬣狗。（注：鬣狗，一种会集体行动吃死肉的犬科动物）
如果，他们在这个地方对希雅做出无理，或是出现强硬的举动来的话，希雅就会毫不留情痛揍他们一顿然後赶紧消失吧。
但是，他们很厉害。在拍照之前会明确地去寻求同意并低下头来，就让人无法往充满热情却又提出毫不客气的愿望来的人揍过去并强行突破。
一开始就有收到阿一的忠告会演变成骚动，而且遗失神器还犯下这种失态来的犯人希雅，反而就对那样的他们就没办法采取强硬的做法了。
因此，就做起要快点从秋叶原这里离开的行动，但⋯⋯
他们，并没有那麽天真。
就像过去，海利希王国的工匠们，单靠着他们的热情作为武器将阿一给逼入到困境里去一样，他们把希雅逼急了！
真的只是人类吗！？不由得会使人吐槽起来的惊人的追踪术和身体能力，以及会使用不认为会是初次见面的人所能办到的合作迫近过来，还会一昧地很诚恳地在恳求。
正是处在，『希雅逃掉了！可是又被围起来了！』这种状态。
是逃离不了秋叶原的战士绅士淑女魔法使猎犬探索者们的！
希雅心想。「车站好远⋯⋯」
「呼，没办法了。虽然不太想在阿一先生的世界去做非常识的事情来，但⋯⋯倒不如说，你们这些人很没有常识耶！这样子做就没问题了吧！」
希雅，在对方以「请你让我拍张照片！」的声音演唱起大合唱的时候，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步步地开始走起来了。
虽然希雅被一道圆形的人墙给包围起来，但一点都不在意笔直地往前进，然後就在一名少年的面前停下来了。
少年，「诶、诶？是、是我？难道说，来了？我的青春到来了？」地在嘀咕着，但仍不在意，希雅就紧紧地抓住少年的肩膀。
被只能在电视里中才能见到的惹人怜爱的兔耳外人美少女给抓住肩膀，少年整张脸都红起来了。四周变得更加闹哄哄的！
面对露出在期待什麽一样表情来的少年，只不过，希雅却很无情，赠以对一部分很特殊的人类来说的夸奖了。
「不好意思。可以请你跪下来一下吗？」（注：这里的跪是ひざまづ，单膝下跪的意思）
「诶？」
「跪下来，可以吗？」
面对莞尔地微笑着的同时还很用力地在注入力气的希雅使少年一瞬间呆掉了，但不知道为什麽他的脸变得更红了，鼻息喘着有点慌乱起来就把膝盖弯下来了。看样子，这名少年似乎也是『一部分很特殊的人类』
希雅，把脚踩在那名少年的肩上了。少年不由得就想要抬头往上看，但随即，就被一股惊人的冲击给袭击而顺从本能把头低下来了。彷佛，就像是对女王宣誓效忠的骑士一样。
周围的人们，都因为居然就在公众面前做出这种反常行为来而开始提心吊胆起来。相机的镜头到处都在闪闪发光了。
然而，下个瞬间，就发生了令他们瞠目结舌的事情了。
任每个人，都对那很出色地一蹦一跳踩在人墙上的希雅显得非常兴奋。
面对那左右摆荡起来的兔耳，和蓬松柔软的兔尾，以及弹力十足在跳动着的凶恶双丘就使得为数众多的人们都处在发狂的尺尺之前。战士们，正在转变成狂战士！
当然，这并不是希雅的目的。是进行利用跳跃会比较容易穿过人墙的事。
但是，这下子真的就成了人外了。利用踏板，把人当成立足点在跳跃，作为常识来看都是在很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
在不去管人们的喧闹下，伴随着最後一个大大地跳跃就连体操选手脸色都会铁青的出色空翻啪答一声落地的希雅，就这麽如脱兔一样跑走了。
回过神来的战士们「嘻──哈──！！」地一齐行动了起来。⋯⋯快有一半的人都狂战士化了。另外，兔耳女仆小姐的速度超快的。虽然希雅的兔耳有听见「请收我为弟子！」的这种声音，但肯定是心理作用不会错的。
「这次，才让我来到可以看见车站的地方！别小看连神之使都能打得赢的兔子！」
神之使徒们，也会在知道被拿来和秋叶原的战士们相比时都会躲在树丛里面哭的吧。特别是艾亚丝小姐。
然後就在最後的巷子里奔跑着，捕捉到车站就在前方的希雅，在决定不能再给阿一添麻烦再前来秋叶原的同时，便让安心感流露出来而放松下来──就在这时候。
「诶？」
希雅往前迈出去的脚，就在空中游动了。不禁就吐露出犯傻了的声音。
应该有踩到的立足点消失，转动慢慢地在歪斜掉的视线，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如同是黑洞一样黑漆漆的洞穴。
直到刚才为止，那个地方确实是道路不会错的。也不是人孔盖脱落。更重要的是，本能在诉说着，强烈地在表示那并非只是一个洞穴。
就快要掉进洞里的希雅，即使感到动摇却还是用与开挂角色相符的反应速度，以装设在鞋子上的『空力』之力制造出立足点试图要逃到对岸。
但是，
「什っ！？被吸进去了！？」
没错，那个洞穴，正如同在体现黑洞这种东西。
彷佛，就如月所使用的『絶祸』。难以抵抗的惊人吸力，完全捕捉到希雅了！
「唔っ，阿一先生っ！」
过於突如其来，随着自神话决战以来所过着的平稳日子而多少让实战的感觉变迟钝显了难以应付的希雅，最後，就在一边呼喊最爱的人的名字一边被吞没进黑暗的深处去了。
在希雅消失不见的巷子里，回到了寂静。
咻咻地，吹过一阵空虚的风。
在惊人的浮游感之後，希雅的屁股就感受到下方有着坚固地面的触感了。
视界在充斥光芒下没办法判断。但是，她那优秀的气息感知能力，查觉到光芒的对面那边有着复数将自己给围起来的气息。
「看来是免於被立刻杀死的情况，但⋯⋯满是麻烦事的味道呢」
希雅浮现出苦笑，就把魔力往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宝物库注入过去。同时手掌朝上用力一握时，就在絶妙的时间点将显现出来的维雷多琉根给拿在手上了。
虽然是处在难以预料的事态下，但就因为夥伴那沉甸甸的重量就让希雅浮起出无畏的笑容。不论是什麽样的事态都能粉碎的自信，和一定可以和阿一他们再会的这个决心，就像是灿烂地被刻在眼睛里一样寄宿了。
然後，当希雅一边警戒一边窥伺起情况来时，不久光芒就像是溶入到空气中一样消失了。
再来，到底会出现什麽样的人去对自己做出傻事来呢，而就在希雅险恶地眯起眼来让视线移动起来时，
「噢，成功了吗！？」
「不愧是，首席宫廷魔术师殿」
「看吧，那麽美丽。彷佛就像是月之女神」
有着发出惊愕和欢喜显得很吵杂的二十个人。是穿着类似法衣的衣服和穿着铠甲类似士兵的人们。
面对保持沉默在让观察的视线移动起来的希雅，一名有些疲惫模样的青年就走进来了。
是一名穿着群青色和银色几何图案妆点起来的出色长袍，拿着一根外型扭曲类似橡木一样由树木所做出来的杖子的青年，更还有着一头将鲜艳的银色长发绑在头发尾处。戴着小型的鼻镜，修长的眼睛给人有一种知性感。是一个知识分子系又非常出色的帅哥。（注：鼻镜，就是魔法老师涅吉戴的那种）
就在那名的知性系的帅哥要向希雅开口说话，但是，却是被一只从後面抓住他的肩膀的手给停下来了。
「等等，路易斯。别随意靠近过去。那个女人，正握着武器。可不知道会做出什麽事情来喔」
这麽说起话来，向希雅投以警戒又猜疑的眼神来的人，又是另外一名很帅的帅哥。鲜艳的金发和黄金之瞳。有着如肉食兽一样的锐利目光，和即便是身上有穿着轻铠都还是可以明白里面有着被锻练过的肉体。是一名会让人有种是野生狮子的感觉的男人。
「哎～，是这样吗？不觉得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我都变得马上想要靠近过去了耶」
「菲尔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到色眯眯的意见」
「就算你这麽说，艾利克在心里也觉得很可爱对吧？而且，你看，平时不太对女孩子有兴趣的格雷葛都看到入迷罗」
用轻薄的语气在说话的人，还是一名帅哥。在大大的胸膛敞开且邋遢的打扮下，适度地拨弄着一头飘逸的深绿色头发。
并且，体格很不错，可是，还是有什麽约束一样的帅哥黑色短发男，就很专注地将视线往希雅注视过去。
看着那样的他们，多少感到麻木的希雅，便一边将维雷多琉根拍打在肩膀上一边开口了。
「那个，我是不知道你们出於什麽目的，如果没有敌意，是不是该说明一下了呢？我，很想早点回去⋯⋯」
於是，是在对那样的希雅进行思考吧，一副完全是本大爷性格的金发男──被叫作是艾利克的男人便盯着她在看打算要讲什麽。
这次，换成是被叫作是路易斯的银发暖男，将那样的金发男给阻止下来，在浮现出柔和的笑容来的同时就将目的说出来了。
「失礼了。我们会召唤您前来，是想请您拯救这个世界。对於这种擅自将您找来的手段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无论如何，都要请您拯救我们的世界」
就这样，用很决定性地、很制式性地，将相当自然的话语给说出来了。
「──勇者大人」
他们的话语和眼神，注入了很殷切、又很巨大的期待。
见状、听见，就使希雅不禁感觉到了，
「嗯，但是我拒絶」
很坦率的一句话，回应了。
就这样，一股相当让人无地自容的气氛就充满整个现场了。


◎殴杀勇者希亚编　看我不把你揍飞到月球去！的说！
气氛一下子冷到谷底。彷佛就像时间停止了似的。
「呃っ那个⋯⋯我不要」
不要就是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二次！
希雅的话，终於使现场吵闹起来。
重新看了又看，这个房间一个很漂亮的圆柱形，宽度大约一班的体育馆，里面大约可以容纳三十人。（注：大概就２个羽毛球场大）
希雅的脚下刻着很复杂的几何图形。像是将它给围起来一样，刚才在搭话的人们，以及在更外圈的四周似乎还围着一群穿着长袍和铠甲的人。好像只有一个人，穿着一身与四周氛围不同的女仆的女性，但⋯⋯
不管怎麽说，他们都同一副模样，因困惑、悲叹，以及愤怒而使表情扭曲着。
其中，最快从动摇中恢复过来的青年往前迈出一步了。
是刚才，被称作是路易斯有着银发青眼充满知性戴着眼镜的青年。
「勇者大人。我是巴尔帝德王国首席宫廷灵法师──路易斯・雷克托尔。是将您召唤前来的人」
路易斯，使群青色的摇曳起来的同时慎重地歪下腰来单膝跪地，静静地将头给垂下来了。
「您会感到愤怒是必然的。不论多少次我都会向您致歉。但是，无论如何，都请您体谅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絶对，没有要无理地使您行动起来的意图。如果事前能够联络的手段的话我会正式地派遣使者，请您理解──」
「那个，我并没有生气喔？」
「诶？」
知性的青年，吐露与他的表情不相配的呆然之声了。总觉得，戴着的鼻镜有突然滑掉了的感觉。
「但、但是，刚才，不愿意救助我们⋯⋯」
那也就是说，不是事出突然连说明都没有便把人给召唤过来这件事去损害到她的情绪，面对这麽询问着的路易斯，使希雅一边咚咚地将维尔多琉跟拍打在肩上一边觉得很困扰地说起话来。
「哎呀，我会觉得困扰是一定的，不过，不觉得那种事情很无礼。世界的危机这件事是真的，如果抱着一丝希望的话，我想我也会这麽做。⋯⋯因为亲身体验过，生气的话是会打脸自己的」
「哈、哈啊」
回忆起来的是，过去用尽全力而毫不顾虑地想要去抓住什麽的自己。多少，使眼神向远方望去了。
「虽然是自己的事情，但还是相当紧抓不放。因为我即使挨了肘击、沐浴在电击中、被脚踹，最後还被扔到魔物群里，我都相信一定会被帮助的呢！」
「⋯⋯也就是说，我挨了您的肘击、去品尝电击、被脚踹的最後，魔物⋯⋯大概，是怪物之类的吧？如果是被扔进那群怪物里面还算好⋯⋯」
知识分子系的帅哥路易斯先生正用哆嗦地铁青的脸在发抖。冷汗如瀑布一样在淌流着。
傲然地金发青年艾利克显露出「你⋯⋯是鬼啊」这种战栗的表情，感觉很轻挑的绿发青年菲尔则是「异、异界的女子，都是这种样子吗」地让表情大大地抽搐起来，而黑发寡言的青年葛雷格青则是像是在祈祷冥福一样把眼睛闭上了。
然後，就连其他人们也都「好、好可怕⋯⋯」地一句，向希雅投以有如是看到恶魔一样的眼神同时在往後退。
「不对不对不对！你们误会了！这只是我的经验谈！我以前一直都在寻求帮助，只是被对方做过这种事情而已喔！」
「这样是没错，感觉对方何等鬼畜⋯⋯明明惹人怜爱的女性在寻求帮忙却是做出这种事情⋯⋯」
「哎、哎呀，算了，那个⋯⋯」
最爱的人被称作是鬼畜，希雅酱，完全无法反驳。
回想起来，确实想都不想「为什麽会被做那种事情⋯⋯」
再次了望起远方来的同时「说起来，缇奥小姐是突然被Pile Bunker给桶进屁股呢⋯⋯月小姐也同样被削掉头皮⋯⋯阿一先生对女孩子真的很不留情呢⋯⋯」地嘀嘀咕咕在碎碎念着。
这时候，咳嗽了一声，艾利克便来到路易斯的身旁了。
「我是艾利克・路克希德・巴尔帝德。是巴尔帝德王国的国王。让我听听看。你有什麽愿望？能够理解我们的感受而将拒絶救援说出来，就是希望有对价关系吧！你对即将面临毁灭的我们，有何愿望！」
看样子宛如金狮子一样的艾利克，似乎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国王。
从最初开始，对希雅就有一种很微妙又死板的氛围，似乎连位在召唤方的意见都不是很坚持的样子。
虽然不明白，为什麽国王会反对去召唤勇者⋯⋯
不管怎麽说，如果国王处在反对方而不愿去实行的话，那就是除了他的部下几乎都站在赞成这边以外就想不出原因来了。
也就是说，国王是在被谏言而陷入不得不去实行这种困境下的状态。
推测出这种情况来的同时，希雅很明确地回答起来。
「我什麽愿望都没有」
「你、你说什麽？」
艾利克，不禁就显露出动摇。
「啊，如果说要强者的话，虽然很想回家一趟⋯⋯」
面对心有所想而这麽说话的希雅，路易斯将鼻镜重新固定回原来的位置，同时用险峻的表情说起话来。
「⋯⋯很抱歉。因为是从失传文献将召唤方法再构筑出来的。送还的方法就⋯⋯」
面对一边流着冷汗一边回答的路易斯，希雅理所当然地便耸了耸肩膀了。是老套的话术呢！（注：最後那一句原文是黄金パターン，就是指小说或是戏剧固定会出现的耳熟能详的戏路）
艾利克，皱起脸来再次询问了。
「如果没有愿望的话，为什麽⋯⋯文献中，勇者都会来帮助自己⋯⋯」
「我并没有自称自己是勇者。对此，我什麽都不想知道，不过，拯救世界可是一件大事。不是会伴随相当大的危险吗？正因如此，你们才要去承担」
「什麽？也就是说，是你很胆小的意思？」
在听得更详细之前就感到害怕而退缩就是⋯⋯，面对像是在挑衅什麽一样，或是显露出被吓到一样的表情由艾利克所提出来的问题，希雅──
「是的！你说的对！」
「什っ」
很果断，又直接地回答了。
面对说不出话来的艾利克他们，希雅苦笑的同时说起话来。
「那个呢，我也是有重视的人们的喔？」
「重视的、人们？」
没错，有家人。因为有重视的人，更还是希雅觉得非常重要的家人。
「我的生命，不是我一个人的」
「⋯⋯」
自己的生命应该会很重视才对，怎麽可能有自信不会去珍惜呢。会轻易地做出赌上性命的行为，就是自己随意地去看待家人所重视的事物。
「所以，我首先就必须要去珍惜自己。不会去为了不了解的世界、不熟的人们赌上性命。当然，会出现寻求帮助的人，在不危险的情况下我想我会去伸手援手，但⋯⋯在连回去的方法都不知道的状况下，一切都搞不清楚的相异世界中，我，必须最优先去守护自己的生命才行」
为了家人。为了所爱的人们。为了被爱着的人们。
因此，
「对不起。我，必须自我保护所以得舍弃你们！」
这麽毅然决然地舍弃宣言，任谁都不愿意听到。不可能不会无言以对。
如果只是害怕，或是算计上的保身，不论如何都还是能够交涉的。
为此交渉材料，就要尽其可能去准备好。
可是，面对这种既全力又积极的保身方式事情却是⋯⋯
「呵呵呵⋯⋯您，真是一位温柔的人呢」
在恢复到寂静的室内里，小喜地笑声和话语响彻开来了。是路易斯。
站起来，走向希雅的面前。希雅「什麽？」地歪着头在纳闷着。
「虽然，刚才有说要舍弃⋯⋯」
是偶然地将一切往自我感觉良好在解释而感到困扰，使希雅厌烦地皱起眉头了。
但是，路易斯，在被同伴们用很奇妙的眼神在看着的同时，就这麽往希雅投以温柔的眼神。
「对要全力以赴去保护自己的您来说，刚才的宣言是很差的方法吧。最好的方法，就是假装合作」
在这个异世界可以说没有人是站在希雅这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确保衣食住，确实那麽做会是最好的方法吧。
这一句话，使艾利克他们忽然往希雅注视过去。
「尽管如此，在连一切都没有把握之下，您就宣言了。那就是⋯⋯您的诚意对吧？」
因为不想去欺骗，不想让人抱有希望。
所以，在理解到会是最壊的一步棋的同时，就要将自己的意思先传达出去。
被放飞到无所依靠的世界，就会注意到那种可能性。
「⋯⋯如果约好了，我就一定会遵守。赌上我的，以及家人的矜持」
像是当时，在回应在寻求希雅的帮忙的他一样。对於更新更好的条件被长老们给提出来，希雅她们却是拒絶掉而只是以『因为我们约定了』这种理由，做出要与一个国家敌对也在所不辞宣言，就像是最爱的人一样。（注：这一段是指大树海当时要与帝国对杠的事情，语意有问题要等作者自己修）
那就是，有能力的人，纵使被称作是怪物也为了不要堕落到邪魔歪道去的重要规则。
面对希雅，是在很微妙地将视线移开来视线状态下所说出来的话语，让艾利克他们都睁大眼睛了。兔耳摇啊摇在摆动着。好几个人，都因希雅的那副模样而脸红了。
就在路易的表情变得更加温和时，视线就往艾利克那边移动过去了。
「陛下。总之，先将人带到王宫吧。勇者殿，是因为我们的是被叫过来是事实。如果不先向勇者殿展现诚意的话，今後的事情也不会有开始的」
「唔っ⋯⋯我明白了」
虽然，他的样子很苦涩，但在看见艾利克陛下在看希雅的眼神，似乎要比刚才的险峻要更淡化了。
确实，事情太过突然，就先移动到能使人冷静下来的地方吧。而，理解过来的艾利克，为了迎接希雅去王宫而将手伸出去了──
就在这时候，
「总之，我先带你去王宫。那把危险的武器，差不多该放下──」
「！？　太突然了吧！」
突然间，在感觉兔耳一下子就竖起来的时候，希雅就用很惊人的速度，往把手伸过来的艾利克那边深入过去了。
面对扛着巨大的战槌又是来自异界的少女的突然行动，使近卫骑士团长葛雷格展现出很精湛的反应。
在艾利克的脖子被抓住，像是交换位置一样介入进与希雅之间的空隙。
但是，希雅无视妨碍地向前突进。就在手掌打中葛雷格的胸口时，
「唔咕っ！？」
「请退下！」
不凡少女发出令人想像不到的惊人臂力，使人被往连深入过来也不允许的艾利克的背後吹飞出去了。
是勇者的暴走吗！？正想要带她去王宫就被做出暴行了！？而就在类似骑士和术士的人们紧张起来的刹那。
轰鸣声。
闪光。
天花板消失，并且一道光柱就矗立在室内了。
将直到刚才为止，希雅和艾立克所在的地方整个范围都收纳起来的巨大光柱，就以那股冲击把四周围的人们都吹飞出去了。
（放电！特大的雷击吗！）
毫不犹豫，就用维尔多琉跟往袭击而来的冲击波一挥回应冲击着同，希雅便在心中分析起来。
就如她的分析那样，光柱放出劈哩劈哩地电光，显示出它就是落雷。
话虽如此，就会不断落下，以及位置太过精确的落点来看，便不可能是自然现象了吧。
就如它所显示的那样，和希雅一样用某种方法在抵挡冲击路易斯，用充满痛苦的声音呐喊起来了。
「是天人！？　我们的行动被知道了吗！」
雷变细。但是还无法让人吐出一口放下心来的气。
因为希雅优秀的知觉，察觉到收束在上空的庞大力量的奔流了。
然而，就在将它给说出来之前，艾利克就以毛骨悚然的模样呐喊了。
「所有人固守防御！！有什麽要来了！！路易斯，守护勇者！」
对葛雷格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论是菲尔或是其他的骑士及术士们都一齐往艾利克那边集中过去。判断出位置上赶不上的人们，就当场采取对抗冲击的姿势。
对艾利克的话立刻有了反应的路易斯，在嘀咕什麽话来的同时就往希雅这边钻过来了。
「勇者殿！就在那边不要动！」
随即，在感觉路易斯所拿着杖子发出淡淡的光芒来时，就出现半球状的障壁了。
就在希雅「噢喔～」地吐露出与现场不相衬的感叹之声的同时，在後方的艾利克也将背上背着的大剑拔出来插在地上了。如此一来，就产生出淡金色的漩涡障壁。
下个瞬间。
天花板崩塌，就有东西用如炮弹般的速度落下来。
「唔っ」
「咕！？」
是天花板的巨石就命中在障壁上。到处有有如呻吟一样在忍耐的声音，传进希雅的兔耳。
（不是单纯的崩塌呢。这是⋯⋯风的声音？吹下来的⋯⋯是『风槌』的强力版吧？）
希雅仰望着天空。那优秀的兔耳，准确地捕捉到障壁之外所产生的现象。
是缇奥和月，曾多次使用过的风属性魔法『风槌』。是让强烈到可以打落的暴风吹拂起来的魔法。
现在，正在袭击希雅她们的是，要比它更强的东西。试着去形容，就是类似於最强级别的下沉气流吧。
「唔っ，不行了っ。建筑物维持不住了！勇者殿！」
「哇哇！」
整个房间，就如蜘蛛网一样遍布起龟裂来。障壁的耐久度似乎维持不住建筑物的样子。
这样下去障壁就会被吹飞开来⋯⋯
这麽判断的路易斯，是为了要去抱住希雅，便立刻扑过去了。
所以，立刻就先避开来。
路易斯先生，就露出一脸「诶？不会吧？」的表情穿过希雅的面前。
那一瞬间，整栋建物就如放射状吹散开来了。理所当然，展开障壁的人们也好，拿着盾在在抵挡的人们也好，同样都吹飞出去了。
被暴力般的强风弹飞出去，希雅被扔向空中。路易斯一声「勇者殿！」在空中把手给伸了出去，但⋯⋯
却是被希雅，用不需要的视线给拒絶了。
「杀意很高的说」
兔耳竖的直直的！与刚才不同的锐利风切声在刺着兔耳！
用刚好飞过来的原建筑物的素材的石头当作立足点，希雅一跃翻身後，随即不可视的刀刃便从旁边穿过去了。
并且！数量可怕到极点的风切声！可以看见在遥远上空的闪电！
无数的风刃就如突然而来暴雨一样倾泻而下。只不过是不可视。应该也闪避不了，假设即使可以，恐怕以闪电速度落下来的雷雨是不可能闪得掉的⋯⋯
因此，看着未来的片段。
「安全圈是～，这边呢！」
往前方三步的地方，一跃。刹那间倾注下来得无数风刃，空虚地就穿过了希雅的四周。
就这样，摇曳地如树叶一样往後退了一步。雷速得闪光如枪一样在眼前通过。
像是在跳舞一样转起圈来时，彷佛就像是风刃和雷本身在避开希雅一样落下了。
咚地，用轻盈的踏在空中。但是，与那轻盈相反，希雅的身体如子弹般往後方一跳了。接着，来自天空如被挥出去的断头台就像是在追踪一样虽然落下来了，但完全都没有擦到希雅。
轻松地离开攻击范围在地面上落地的希雅，终於看见自己是为在什麽地方了。
就漂浮在是圆的，要比地球的更大一点的月球上。
被从云的缝隙间照耀下来的月光所照耀着的是，古老的建筑物⋯⋯不，是可以称得上是废墟的众多建筑物。
好像全部都是石造的样子。有半毁、或是眼看就快要垮下来的拱门，某种用途的笔直石柱随处而立。
希雅被召唤过来的圆柱型建筑物，似乎在其中也是格外巨大又出色的建筑物。已经只剩下陨石坑了。
远望可以看见森林。不论是何种方向角都一样。看样子，这座类似遗迹的废墟群，好像就坐落在森林中的样子。
「呜⋯⋯」
兔耳听见呻吟声。视线一转，是一名穿着与众不同的女仆装的女仆小姐，人就倒在附近。额头在流血。意识也好像处在朦胧中。是被石头打中，产生轻微脑震荡了吧。
而，夜空意外地变亮了。和月光与电光不同很闪耀的明亮。
「哇っ，这次是火焰吗！？杀意真的很高呢！」
就连这麽在咒骂的同时，有如火山喷发所喷飞出来的石头一样，无数的炎块落下来了。
希雅，一瞥地看着女仆小姐时，便「真拿你没办法呢」一句叹出了一口气。很快地就把人抱起来往巨大的石柱背後冲过去。
一拍。
响彻开来的是惊人的爆炸声。是着弹的炎块所产生的爆炸，火焰和冲击波洒落开来。
正是，可以说是地毯式轰炸吧。
在从石柱的背面很快地探出脸来张望四周时，就看见艾利克他们用拼命的模样在忍耐。
马上就缩回到石柱後面的希雅，就拍起「嗯～」地呻吟着的女仆小姐的脸颊了。
「姊姊～！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喔～。会有很多很糟糕的感觉喔～。好了，请起来！」
「呜～，不要拍人家啦～⋯⋯⋯哈！？这里是哪里！？我是妲莉亚！？」
我是谁！？是很想说出来却咬到舌头了呢。还是明确地在将名字说出来呢。
有着金色眼睛并用发夹将金色头发盘起来年纪约二十歳前後的女仆小姐，就希雅来看也有着一张很漂亮的脸蛋。那副漂亮的脸蛋上正上演着各种表情。
「姊姊姊姊。虽然我知道你混乱到了极点，但是现在，可是处在絶賛的被轰炸中喔。请快点恢复理智」
「你是⋯⋯勇者大人！？」
咻咚地爆炸声。随着冲击石砾和砂土在弹跳着。石柱的保护虽然还没问题，但从两侧吹飞过来的那些，使女仆小姐这次才清醒了。
「勇者大人，是您救了我对吧？非常感谢您！」
「不客气。话说回来，现况变得如何了呢？那位戴着鼻镜的人是有提到天人什麽的」
「勇、勇者大人，非常冷静呢⋯⋯真是厉害！」
「啊，好了，那件事就稍微先摆一边」
女仆小姐满是在感动什麽。这个人的神经也意外地太过大条了吧⋯⋯这麽想的同时，希雅就对身旁的物体有了动作。
女仆小姐──确认之後，在没有咬到舌头的情况下好像有说自己是叫妲莉亚这个名字──，就用充满焦燥和恨恨不平的表情在仰望上空了。
「是天人族，勇者大人。生活在遥远的天空之上，是一群假装是神的使者的傲慢之人」
「神的使者⋯⋯」
希雅不禁倾吐出「哇」地声音了。对这种存在完全没有好的回忆。
「恐怕，是查觉到勇者大人的召唤了吧。是要来抹杀勇者大人，和我们的！」
兔耳抽动地有了反应。炎块从天空倾注而下的声音，路径正往自己这边直击过来了。
希雅将妲莉亚以公主抱抱起来，飞奔出现场了。
妲莉亚虽然翻了白眼，但随即，在看见刚才所在的地方被爆炎给吞没的景象而倒吸了一口气。
希雅，很快地就将身体往半毁的建筑物的里面躲进去了。
「说到抹杀就会使人平静不下来了呢。而且，有件奇怪的事。你们的话里，不是有说你们想拯救世界吗？为什麽，他们要杀你们这些要拯救世界的人呢？」
言外之意就是，不会是在对我说谎吧？面对这麽在询问的希雅，妲莉亚左右摆动地摇摇头了。
「不是的っ，勇者大人！请您相信我们！我们，确实想要拯救世界！」
「呼～嗯，那麽为什麽？天人族的目的是什麽？」
向认为看起来你不像是在说谎的且在询问的希雅，妲莉亚告以确实会使人厌恶的情报了。
「要终结世界的是神──是神灵的各位」
「又是那种套路啊！」
似乎又是那种套路。希雅，Oh-MyGod地用双手摀着脸在仰望天空。
「神灵们，抛弃人类了。确实，人类做了那种事情。但是，纵使如此也不能默默地被消灭っ」
「总觉得令人很在意的字眼如洪水一样流出来了的说」
在兔耳无力地垂落下来之下，就连「我已经不想听了！」地在强调，妲莉亚小姐还是如机关枪一样持续在说明压倒性讲述不足的部分。
然後，希雅那对优秀的兔耳，就完全都不漏接地将一切都听进去了！
「天人族，是絶对服从神灵的决定。因为是他们的信仰的对象。何况，即便消灭掉地上的人们，他们还是能在天空上生活。不可能会来帮我们的っ」
「啊～，是这样啊。就连为了救助而被叫过来我也是，成了要被抹杀的对象了呢」
「是抹杀对象的意思没错！」
即使被那麽强而有力的告知⋯⋯⋯即使双手各自握起小小的拳头来，被有点可爱地劝说也⋯⋯⋯
很想往那张漂亮的脸蛋，戳过去。希雅不由得就发出乾笑声了。
而，就在这时，有几个人就往希雅她们所在的地方钻过来了。
「妲莉亚！你没事啊！勇者呢！？」
「陛下！勇者大人平安无事！」
用一脸险峻表情过来的人，就是艾利克陛下和葛雷格、菲尔，以及几名骑士。
「直接逃到森林里面吧。想办法回到王都去」
「可是，陛下。天人族⋯⋯」
「路易斯去压制他们了⋯⋯只有我们能撤退」
那样的艾利克的嘴角，就像是在强忍一样紧咬着了。
「怎麽会⋯⋯再怎麽说路易斯大人可说是王国最强，对手只是那些数量的天人族！是因为召唤之仪而严重被消耗掉了！」
「不用你说っ。我都知道っ」
在那样的互动中，希雅察觉到了。
恐怕，是那名戴着鼻镜的青年选择了要当弃子了吧。
为了要让应该守护的主人，以及带来希望的勇者可以逃走。
透过召唤之後的互动，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艾利克陛下和他的亲信们就有着如同是好朋友的关系。光是这样，就显示有结下出强大的信赖吧。
面对要将那其中一人当成弃子，使葛雷格它们都愤慨。
「总之先带勇者去安全的地方！」
艾利克发出号令。葛雷格向希雅伸出手。
「好、好沉重的说。被随便赌上性命很令人困扰耶」的一句，希雅便显露出感到非常困扰的表情。
於是，就在那个时机，一道根本就没有杀乾净而感到光火的声音就从天上落下来了。
「别做白费力气的挣扎了。真是难看」
云上有一名天人族，从上空下降到离地面几十米的地方。背上浮现出闪闪发的纹路，飘浮在半空中。是穿着纯白色的法衣的，一名秃头男。
与声音相同，在俯瞰下界的眼神要比冰还要更冰冷。
「真是够了，应该在几百年就消失掉的召唤法居然有能使其复活的人⋯⋯你们人类是要愚蠢到什麽程度」
那股极寒的目光，就被往希雅躲藏的建筑物移动过去了。
「我知道你就在那里喔，异界人。就像过去那样，又来扰乱这个世界了吗」
路易斯与部下的术士们慌张似的往射线介入进来了。
希雅，面对艾利克他们「别出去！」这句话便在说了「就算躲起来也没有意义吧」的话後就摇了摇头，显现出直截了当的样子。之後，就连艾利克他们也都摆出临战态势来了。
「哈。就因为有人被召唤法找过来，为了慎重起见，才将部队给带过来，但⋯⋯居然，就只是个兽人的女人啊」
嘲笑随着风在夜空中响彻开来。希雅「嘿耶，这个世界也有兽人啊～。啊，是这样啊。所以任谁在看见我的兔耳时才都没有出现骚动呢」的一句，不是显露出不快感而是显现出理解过来的表情。
艾利克，站到希雅的面前了。带着险峻的表情对着天人族的男人说起话来。
「天人哟。无论如何都希望你可以离开这里。确实，人是会伤害了许多的自然。会将精灵们逼入到困境，且还会滥用灵素。但是，我们都注意到那种愚蠢了。我们都做好要弥补的准备了！」
「嚯，弥补？」
面对不是很清楚的专有名词的大游行，使希雅被一股如同是在形容「之後请来当当事者吧」会很想让人离开这个地方的强烈情绪给袭击了，但⋯⋯
和阿一不同，并不具有不会看气氛的狮子心。希雅的心是兔子心。虽然是自称。
因此，姑且，才会留在现场。
「没错。将从国民那边收集来的灵素，都储存在所有的灵石上。为了就是要将世界的力量，都还给星树。我们人类或许很愚蠢。但却是会去注意到错误而去弥补的种族！所以，无论如何──」
艾利克陛下，拼命地在诉说。它，同样是被嘲笑给遮蔽了。
然後，
「无聊」
被仅此一言，给拒絶了。
在云的夹缝中、夜晚的天空上出现了无数的光芒。有如繁星一样的它，却是将过於不祥的死亡气息往地上落去。
似乎是云上的天人族部队，将断罪之光往地面上击落过去的样子。
「重新悔改就好。断罪是絶对──」
「那个啊～，可以稍等一下吗？」
一道太过於轻慢的感觉的声音，就从紧咬着牙的艾利克他们之间穿出去了。
天人族男人的锐利视线就往希雅刺了过去。
「我，几乎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刚才很突然被召唤，而又很突然成了多说无用要被抹杀的对象，但这件是，无论如何，都请你考虑一下」
「无聊」
还是被这麽一句话给拒絶了。
「你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在从异界前来的这个时间点上，就成了扰乱这个世界的秩序的害虫。光存在本身就是罪恶，自觉一点吧」
「那、那个啊！我也是有家人的！而且，大概这一两天内就会来接我了！这样的话我不认为会扰乱到世界的秩序！」
明白艾利克他们，并不是作恶多端的人类。
但是，最优先的还是自己的生命。因为是面对未知的敌人，也是在未知的世界，不可能去赌命的。
而且，天人族的说法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阿一，在托达斯也当作被称作是规则外的存在。对重视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异世界人只是会使人感到头痛的种子吧。
所以，希雅才会穷尽话语。
想要阻止纷争。因为马上就会离开，所以要珍惜彼此的生命。
但是，天人族，怪不得，确实就如妲莉亚所说的那样，似乎是披着傲慢之衣的存在。
「不要在发出声音了。肮脏。谁要去听，一个只能在地上爬行的下等生物说话」
「⋯⋯⋯⋯虽然是你们的价值观，但我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因为有家人在等我回家」
「生存的权利？才没有那回事。生杀与夺的权利，只配我们天人族拥有」
没办法了。完全不能沟通⋯⋯
希雅的兔耳无力～地，像是感到疲惫一样垂落下来。
然後，
「跟是不是异界的人类无关。你这家伙的家人无疑都是下等生物。如果敢来接你的话，就不留活口驱除──」
突然，天人的话就停下来了。本人也同样，不知道为什麽会停下来。
但是，
「下等生物？阿一先生吗？月小姐吗が？义父大人他们吗？」
由这麽嘀咕着的兔耳少女所散发出来的压迫感，光是自己的鸡皮疙瘩竖起来就明白了。
「我可以把刚才话，当作没听见。再拜托一次。能不能离开这里呢？彼此，不是有不需要赌上性命就能解决事情的选择吗？」
答案，被从天人族的男人在头上创造出来的巨大雷块给昭示了。
毫不犹豫。处刑，果然是絶对的样子。一瞬间之，特大的雷电就会蹂躙整个地面了吧。
因此。
直接往上跳起来，往右边揍过去！
「啊，诶？」
有如瞬间移动一样，刚才还在眼下的少女就在眼前。在这样的事实下，只能吐露出愕然之声的天人族男，刹那，人中就挨了一记如钢铁般坚硬的一拳而飞出去了！
化成炮弹的天人族男，贯穿了废墟之塔且将其粉碎！就这麽一边将射线上的废墟弄出一个个的大洞一边往地面落去。如橡胶球一样反弹起来的同时就消失在森林的深处。
远望，就看见好几根的树木出现倒下来的情况，不久土烟就随着轰鸣声喷出来了。
大概，飞了还不到四百米远吧。
动摇，乘着夜风就巡游在废墟了。不论是地上，还是在遥远云上。
「如果是使徒等级感觉是会被挡下来，但意外地很不费力呢」
拳头咯兹作响。咯兹地在动着脖子。
让宝物库发出光芒，召唤出排球大小的铁球。被重力牵引而掉落下来的它，被如同是运球一样地轻轻踢起来，维尔多琉根摆出下段的态势。（注：下段是剑尖朝下的应招姿势）
注入足够的力气～
「是要俯瞰到什麽时候啊！你们这些家伙给我下来っ，我受够了了了了了！！的说！」（注：シャオラ，这边是翻成受够了。原意有别闹了、别开玩笑了的意思）
算是加上去一样的「的说！」很出色地回荡开来。
在砰咚地在金属与金属产生出激烈地碰撞的冲击声同时，维尔多琉根便垂直地打向被踢上来的铁球而飞出去了。
途中产生出有如白色空膜一样的东西，就连砰这种冲击声也在夜空中响彻开来。
天人们从动摇中恢复过来，打算赶紧落下闪光，但⋯⋯
为时已晚。
云上へと一瞬で飞び出した鉄球は、次の瞬间、盛大に炸裂し淡青白色の鲜やかな波纹を几重にも広げた。
一拍後就让大气产生剧烈的震动，轰鸣声有如瀑布一样在落下。
云吹开成圆形，在空中被弄出一个很漂亮的大洞来了。
在那朵被弄出来的洞穴的中心，可以看见浑圆的月亮。在有如计算过的絶佳位置上，月光就如同是天梯一样矫捷地往地上落去。
彷佛就像是从梯子上滑倒一样，影子零零落落地掉落下来了。
十个人左右吧。是从上空处单方面在进行杀戮た天人族部队。
几个人就这麽往地面上落去，扬起了土烟。
虽然只有一个人有飞走，但剩下来的却是很勉强地将姿势调整好往希雅而去了。
「天诛っ」
无数的炎块和雷击纷纷往希雅蜂拥而去。
「放肆的说！！」
维尔多琉根一挥。砰地感觉会使空气破裂开来的声音在鸣响开来时，大气就像是歪斜一样进出冲击波，将一切的攻击都扑灭了。
「怎麽可能！？」
「别害怕！」
天人族中的一人，就像是看见怪物一样瞪大着眼睛。
在喝斥那样的他同时，就让将火焰凝缩成一把剑的东西出现在手上了。
「那、那是！？难道是光◯！？」（注：星际大战中的光剑）
「光？哼っ，是到如此才害怕太晚了っ。死吧──」
啪叽！响起这种声音来的同时，拿着光◯（？）天人先生就挨了一记维尔多琉根的横殴。化成第二颗乒乓球往遥远的森林深处飞过去了。
「下等生物要知道分寸！」
「老实一点接受制裁吧！」
迫近而来的是两把挥舞过来的剑。不是光◯（？），而是物理性质的剑。但是，也不是单纯的剑。被放出来的威压感也好、在反射月光的刀身也好，都是会让人感受到惊人锋利感的东西。
──当
这样的声音，响彻开来了。将剑挡下来的，是希雅的一只手，和抬起来的脚。
──希雅流变成魔法　钢缠衣　（别名，气势防御）
「哈？」
「诶？」
希雅酱如玉一样的肌肤，没有半点伤痕！天人先生们的眼睛，都变成小黑点。因为，这可是剑吧？是用锋利的剑砍过去的吧？可是连大树都能一击砍成两半的锋利吧？
该怎麽说呢，为什麽人体会出发当这种声音呢？
「有空隙的说！」
往上捞起维尔多琉根。然～後。
──希雅流　双重套索！！
咕叽！这种轻快的声音从天人们的脖子响彻开来！
「笨蛋！别把武器放下来啊！」
那麽，你就没办法像刚才那样引发出冲击波来打消雷电了！就这，另外二名天人就放出雷击了。
「护罩的说！」
「啊啊！？福尔米德！鸠奇拉！」
随着希雅流护罩，脖子被腕击而蒙主恩召的天人们，似乎转生成一面很出色的肉盾了。完全焦黑往地面落去。火葬までばっちりである。
这段时间哩，啪地一声接住了落下来的维尔多琉根的希雅，就这麽利用离心力投掷出去了。
二人虽然很勉强地避开来，但在看见穿越而过战槌时就哆嗦起来。
是因为叽哩叽哩地锁链延伸开来的缘故。
「呼嗯！」
非常可爱的吆喝声。但是，如果用人外的臂力将锁链的前端一拉的话⋯⋯
理所当然，就连无视惯性法则在运动的巨大战槌都会被拉回来。
「唔啊啊！？」
才觉得穿过去後不久，背部就传来冲击。天人族之一就像是被辗死一样压扁了。
──希雅流　夹杀之拳（战槌版）
「可恶啊っ，你这个怪物っ！！」
最後一名天人把电光缠绕在身上。希雅「唔嗯っ，真像阿一先生的缠雷！」地在提高警觉。
就这样，天人便如同是一道闪光冲了过来。双手握着等离子状的雷球，可以感觉得出来如果被碰触到，人体会被它给消灭掉的压迫感。
因此
──阿一直传　流氓踢！！
「咕呜喔！？」
希雅的踢击，出色地就往心窝踢了过去。
电光消失，天人族男就这麽按着肚子摇摇晃晃地倒下来。
连话都说不出来，单纯就像一只只是张着嘴巴在渴求空气的鱼一样的天人的视线前方，希雅大大地扭动身体了。那只手上，有着就像是将弓弦拉紧一样往後拉过去的维尔多琉根⋯⋯
「不论是什麽情况，或是怎样的存在对手，我对自己的生存权利是不会退让的」
兔耳直直地竖起。兔尾也竖着笔直。
「即使穷尽言语都希望相互杀戮的话，就没有是非了！」
「等、等等っ」
面对像是用力将话给绞出来在发出制止之声的天人族男，希雅狠狠地将不退让的目光给扔了过去⋯⋯
「给我飞到月亮上去吧っ！！的说！！」
响起叩咚一声，一道人影。
就往美丽的月亮的中心飞舞而去了。
解开残心，将全力一挥的战槌往肩膀一放。（注：残心是专有名词。是对战时针对旁鹜应战和戒备动作）
一边咚咚地在拍打一边往地上俯瞰时，就发现那个地方有着满是愕然表情的年轻国王一行人。
对他们来说，在巨大的月亮中间，有着兔耳少女就伫立在那里的景象。
因月光而闪耀着的淡青白色的头发，在夜风中随风飘荡的身姿太过偏离现实，而无意识地使目光被夺去而很有神秘感。
原来如此。
任谁都能接受。
她是特别的。
姑且不论被传说所歌颂的勇者，少女的特殊更加与众不同。
因为，她太可怕了，
美得可怕，
而且，她还和月亮很相配。


◎殴杀勇者希亚编　不会去动脑的喔！的说！
在乓乓砰砰对屁股不是很舒服的震动声发出来的同时，一辆马车就奔驰在森林里。
像是在躲避皎洁的月光一样的模样。
话虽如此，那辆马车的四周，有着好几名骑着马的骑士和术士们，似乎没有太过於在躲藏。
在森林里奔驰是到了可以放下心来的程度。
与其说是躲藏但就从行驶的速度飞快这点来看，很明显一行人是想要尽快到达目的地。
在那种地方急着赶路的时候，一股非常奇妙的沉默就充满整个现场了。
（太不舒服了的说～）
很沉重⋯⋯虽然不是这样，但像是在窥视对方一样所显露出来微妙紧张感的沉默，给予了希雅那安静的兔子心伤害了。
要说的话，没错，就是那个。
是转学第一天，转学生会有的心情。
应该和谁说话呢。原本就应该自己去找人说话的吧。话说回来就偷看一下要是有人会来搭话就好了？你瞧，会有一个专门在带动气氛的人，对吧？我被积极地搭话也可以地喔！大概！
就是这种心境。会去没有意义地确认事物的，那种心境！
原因是知道的。
就是刚才ＶＳ天人族的事。
而且，还是压倒性的物理力量。
近身痛殴！这是奥义喔！表现出简单明了又过於直截了当的战斗，似乎使他们的印象被刻入了什麽消失掉的感觉。
在他们的眼里所看见的啪答一声在地面上降落下来的希雅，全都一样，那正是女神──并就如同是目击到斗神降临一样充满了敬畏之心了。
一行人以国王艾利克为首，立刻就服侍起来了。
希雅慌张了是不用说的。慌慌张张的同时便「请～不要服侍我！请你们，不要在那边膜拜！」地一句让所有人都站起来，便自己建议姑且请大家冷静下来，先去王国再说。
另外，那个废墟是从勇者召唤的文献中所发现到的古代的遗迹，所以王都是在别的地方。
回想起那些事情的同时，希雅将脸往马车的窗户外探出去，一边使兔耳随着风在飘飞一边向月亮在祈祷着。
（阿一先～生、月小～姐！现在，在这个瞬间来接我也可以喔～）
这个思念！要传达出去！
「希雅大人⋯⋯好漂亮⋯⋯」
似乎收到了。是正对面的女仆小姐。兔子心的射程范围意外地很短。
虽然与祈祷的内容不同，但终於是打破沉默了。
希雅莞尔地笑起来，将视线往女仆小姐──妲莉亚看过去了。
总觉得她整个人在陶醉。看来，是在从窗外射进来的月光的照耀下，被一副楚楚可怜模样的希雅给迷住了。
「那个，谢谢你？但是，妲莉亚小姐也很漂亮吧？」
「我、我哪有⋯⋯令人深感畏惧。跟很强大、又漂亮，如月之女神一样的希雅大人相比，我就如同是路边的石头！」
双手紧握起小小的粉拳，妲莉亚小姐「呼嗯っ」地喘着粗气强而有力地在说话。『双手握拳』，似乎是这个人的习惯。
「路傍的石头⋯⋯不需要那麽自卑好吗。还是说，妲莉亚小姐你这麽漂亮的人，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呢？」
并不是在恭维，就看习惯了超絶美女和美少女的希雅来看，妲莉亚也是一位不需要去谦卑的美女。
话虽如此，仔细想想包含艾利克陛下和路易斯他们在内，男性们也全都很帅。是这个世界，或者是这个国家都是这样吧使希雅微微地歪起头来了。
是在寻找对话的契机吧。坐在希雅旁边的路易斯，用有些松了一口的气的模样加入到对话里了。
「不是的，希雅大人。妲莉亚即便在我们的国家里也是一位被赞誉为美姫的美女喔」
「美姫？是公主的意思吗？」
那麽，为什麽是女仆？地使希雅越来越困惑了。
顺便一提，路易斯会对希雅改变称呼方式，是因为在那场战斗之後，有相互重新自我介绍的关系。
对希雅来说，勇者一词会让人联想到那个他，这种称呼就像是个会刻入到黑历史中的称号。因此就在谢絶并去拜托的结果下，希雅大人这个称呼才使得自己能够冷静下来。
「她不是直系的王族。是公爵的千金，还拥有王家的血统」
代替路易斯回答的人，就是将整张脸都绷得紧紧的艾利克陛下。坐在希雅的斜对面的位子上，一直抱着胳膊。
虽然给人有一种他很不高兴的氛围，但稍微一看这个人大抵上就是这个样子。很感兴趣地在看着希雅。
路易斯苦笑着就继续往下说起话来。
「老实说，我没想到会在勇者召唤之仪中，出现像希雅大人这种楚楚可怜的女性。文献也一样，过去几位曾被召唤前来的勇者全部都是男性。所以⋯⋯」
「啊～，也就是说，是美人计吗？」
否定的话语，从妲莉亚这名公爵女仆千金那边传来了。
「并不是陷阱。对勇者大人，我不论身心都有奉献给他的觉悟了」
「要要提高他对我们国家的好感度，不能否定是打着这个盘算」
浮现出苦笑来的路易斯的话语，确实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听说艾利克和路易斯，以及妲莉亚。还有葛雷格与菲尔这五个人，好像就是所谓的儿时玩伴的关系，似乎每个人，都很重视妲莉亚。
那样的女性，虽说是本人自愿，连人格都无法确定就要献给勇者的这件事，似乎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
即使如此，对方如果是勇者，就没有比妲莉亚更适任的了。
「啊哈哈⋯⋯虽然我觉得有点太过份了，但路易斯先生你们的诚意我就心领了。但是，为什麽是女仆呢？被国民誉为美姫的に，我觉得太过⋯⋯」
「？　女仆装，是女性的战斗服而且是最棒的礼服不是吗？」
「⋯⋯」
这位戴眼镜的帅哥，你的脑子还正常吗⋯⋯而，使得希雅不由得就变得很不快起来。
路易斯用感到困惑的表情，
「据说是来自过去的勇者大人那边，相传在异世界是最棒的服装，⋯⋯」
「对不起，是我们世界的勇者耍白痴了っ」
是日本人。那名勇者，絶对是日本人！而且还是秋叶原的战士系的说！
使得，希雅不禁就道歉了。作为异世界的佳话，勇者那家伙自己的喜好被当成是传统了。勇者还真的是⋯⋯
希雅的突然道歉使得马车内陷入一片骚动。彷佛可以听见来自马车外的人们的声音都出现了「发生什麽事了！？」，或是「糟了っ，是陛下惹希雅大人生气了吗！？要变成肉馅了！」这样的话语，听得到各种各样的话语传来。
「你、你们在乱什麽！」
艾利克陛下，向外面传达没事的同时，就向希雅呈递出苦言。一种难以传达的问题⋯⋯不如说，即是在地球也有一群背负着特殊职业的民族──因为要说明日本人非常困难，所以希雅就用笑容来敷衍了。
※注意！这是异世界人的希雅的个人见解！
「啊哈哈⋯⋯没事。话说回来，还要多久才会到达王国呢？」
「诶、是的。天亮之际会抵达」
彻夜行军是很危险的。但是，既然都被天人族袭击了，就无法在那个地方久留。即使现在多少有点乱来，但都必须要回到本国去加强防备。
希雅微微地垂下了眉头开口了。
「这样的话，说不定来接我的人会更早到呢」
艾利克陛下的表情变得很险峻，妲莉亚投以如同是在恳求般的目光，路易斯则显露出混杂着困惑的悲伤表情。
「希雅大人。那个所谓的迎接是怎麽一回事呢？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是否可以请您告诉我」
穿月世界乃是大事。是扭曲了世界之理的作为。
身为王国最优秀最强的术士，有着天才之名的路易斯，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现到失传的文献，将它重现出来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而文献，则完全没提到有举行过送还之仪的事。
「耶～这个嘛，哎呀，该怎麽说呢，穿越世界这种事情对我的家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喔」
希雅的直觉在说路易斯他们是属於善良之人这个类别。话虽如此，大抵都不晓得，而且对方是国家的规模，就使得希雅没办法大喇喇地去谈论起家人的事情。话语很自然地就说得很拢统。
路易斯的眼睛闪闪发光了。
「您是指，那位让希雅大人沐浴在肘击或电击的大人是？」
「没、没错⋯⋯」
「也就是说，比这要您还要更强的人对吗？」
「哎，是的⋯⋯」
响起咕噜地吞下口水的声音了。是艾利克、或是妲莉亚呢，还是他们二个人呢。
彷佛，就像是能不屑一顾希雅这名斗神的怪物的印象浮现出来一样，紧张的气氛流动开来了。
实际上，那名怪物，也在最近对於自己所感到骄傲的子弹（虽然是普通子弹）会被自然地躲开来或是被抓住，而发出了「你这只Bug兔！」的战栗之声，但⋯⋯
希雅，察觉到路易斯还有话没说出来便先回答了。
「但是，要乞求他的助力我想是很困难的喔？」
「⋯⋯那是，果然他有着和希雅大人相同的理由吗？」
不，只是单方面觉得很麻烦。因为他是个对外人很无情的人。
这句话，希雅酱会看气氛而没有说出来。我和阿一不同喔！和阿一！
暧昧地笑着在敷衍时，路易斯就显露出复杂的表情在沉思了。
「可恶っ。所以我才反对勇者召唤っ」
艾利克陛下，用绞出来一样的声音在咒骂了。妲莉亚，一边在注意希雅的表情一边立刻就「陛下っ」地一句在制止，但是累积了相当大的压力了吧。在走向灭亡的世界中，走在拯救之路最前方的年轻国王，像是要把那股沉重的压力给吐出来一样不断地说起话来了。
「是我们，人类的罪业。要背负祖先的罪业的人，应该是现在还活着的我们っ。最初，就不应该去拜托异界的人了っ」
「陛下⋯⋯⋯但是，那件事已经都讨论很多次了──」
「我知道。我都知道，路易斯！会同意就是因为我很弱っ。重要的是，只靠我们要去拯救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因为我都明白，所以我才更坚持っ。想要去拥抱希望っ」
因此，被展现出那种力量，就会涌起更加强烈的希望⋯⋯
「我知道这是在迁怒！即使如此我还要是说，希雅・郝里亚っ。你──很残忍っ」
「⋯⋯」
确实，是很过分的迁怒。希雅只是被诱拐。该积极地去处理危机的人是自己。几乎没有，可以去责备他人的理由。倒不如说，是艾利克他们让不认识的人背负上了危险，才真的很残忍。
都明白。肯定，恐怕，只有他一个反对勇者召唤，就是比任何人都还要更明白。
但是，浮现在脑海里的臣子们的脸，都是一副抱持着一定会和勇者一起回来的信任在等待着的臣子们的表情⋯⋯
更重要的是，必须要去守护的民众们的表情⋯⋯
年轻的国王的话语，如决堤一样崩塌了。
双手摀着脸，艾利克陛下低着头了。那副身影彷佛，就像个对人生感到验券的老人一样。
对自己找来的勇者谩骂。但是，不论是路易斯或妲莉亚都失去了言语而愣在原地。二人的心情，都要比任何其他的一切都更具说服力。
自己，召唤勇者失败了。
自己，没办法获得希望。
「⋯⋯怎麽会召唤我呢」
如果是勇者，明明有那种称号的人，而希雅却是露出有苦难言表情并一边在想起事情。
同时，不知道为什麽就回忆起来了。
是为了自己打算要牺牲生命的家人的往事。
逃出树海，被帝国追赶，在大峡谷被狩猎⋯⋯
那一切，都是为了希雅。
家人，是絶对不会抛弃家人的。
即便是在兽人族中都一样，因为是最弱的所以就会缔结出最强的羁绊的兔人族。
因此，在最後的最後，就因为知道不会抛弃自己，希雅才会跑出去。
能窥见未来的力量。它是传递希望的指标。
相信未来会改变，才会不在乎尊严，而如文字所描述那样去『拼命』
现在，看着在眼前垂头丧气的国王，忽然间就想到了。
如果，当时，被阿一和月抛弃的话，自己也同样会迁怒的吧。而且，会像他那样叹息，而倒落下来吧。
不想去想。思考也没有意义。但是，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ＩＦ。（注：这里的IF是假设的未来）
思考⋯⋯，兔耳很自然地就委靡下来了。
所以啊。注意到时，话语就在沉闷的空气中响彻开来了。
「说起来，灵法和灵素是什麽？」
「什麽？」
「哈啊？」
「诶？」
三个人三种样子的问号就飞翔在空中。不论是谁，都被突然间不会看气氛的问题给吓到了。
希雅不在意地重复提问了。
「那位天人先生的飞行方法，或是神灵？这些，都相当不可思议呢」
「不，你揍人的方法我想才比较不可思议吧？」
明明是瘦弱的女孩子，岂止如此还展现出人类所无法做到的出力耶⋯⋯似乎可以听见这种艾利克陛下内心里的吐槽了。路易斯和妲莉亚都深深地点了点头。
这件是先摆一边！地，用手势做出将箱子摆到一边去的举动同时，希雅苦笑起来说话了。
「刚才，我说过了。『如果那不危险的话～』这样」
天人族，是这个世界的神使。而且，一国之王的艾利克，面对即便不是天人族的王的男人，都用同等地位的态度在对待对方时，就可以判断出在这个世界的天人族，是相当强的强者位置的优秀种族。
但是，
「天人先生他们，很弱」
「很、很弱⋯⋯的确，是希雅大人单方面压倒性的胜利，但⋯⋯」
路易斯显露出满脸复杂的表情。
当希雅一句「那些人，在天人先生之中，有多强？」地询问起来时，路易斯在稍微思考後，「算中坚吧。精鋭会有他们好几倍的强度吧」地回答着。
嗯地一声点了点头的希雅说起话来。
「果然很弱呢。刚才，完全感受不到危险。当然，虽然精鋭先生们好像要在他们之上，但⋯⋯」
「但是？」
「总之，即使以十倍去思考速度也不及音速」
「什麽？」
「说不定经常会展开只有被摸到才会造成致命伤的攻击」
「希雅大人？您在说什──」
「也没有被神安装上武技」
「⋯⋯」
「也没有一击就能将地面打碎的臂力」
「⋯⋯」
「顺便，好像也没有像蟑螂那样可以无限制出现呢！」
「希雅大人。我认为那已经不算是生物了」
路易斯先生，非常正确。
理所当然。那不是生物。是『神的使徒』
面对希雅的发言，使路易斯他们的脸色稍微恢复了。已经⋯⋯浮现出这样的想法。
「希雅大人，难道──」
「请不要误会了喔。无视来接我的家人，不会只有我会为了这个世界奔走」
「⋯⋯」
但是，继续往下说。那道视线，往艾利克陛下看过去了。看见那双眼睛，总觉得充满了很温柔的氛围就不禁使艾利克陛下倒吸了一口气，
「如果是和家人一起战斗的话，当然我也会努力的。为此，就需要你们帮忙说服」
就像过去，被月那麽帮助过一样。
「所以，请告诉我这个世界的事。如果说不会很麻烦的话，我的家人也一定会帮忙的」
真的一定会，不，是絶对会，如果希雅去拜托的话阿一是不会拒絶的。不仅如此，还马上会看出希雅的心情，肯定会用温柔的表情说出「说出你的愿望」的。
纵使是没有关系的世界。纵使，存在未知的危险。
更不用去提好处・壊处。那就是家人。那就是阿一。
但是，这样就很令人讨厌了。不只希雅。月、香织、缇奥、雫，其他的大家也都一样，『因为是家人，去拜托阿一他也不会说什麽的』关於这点是絶对不会去想的。
虽然不会说出来，但听到之後阿一一定会「你只要更对我撒娇一下就好了⋯⋯」地浮现出苦笑吧。
魔王是很疼爱家人的。会黏呼呼化开来一样的疼爱。
当阿一的太太，在非常多的意义上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内心。
希雅，浮现出思念心爱的人同时编织着话语。
「而且，如果我的家人愿意帮忙的话」
彷佛就像被迷注一样，艾利克他们在凝视着很骄傲又很有自信的希雅的眼睛。
呃っ哼！地翻起兔耳的同时希雅宣言起来。
「已经不用去去害怕什麽了！命运，或是不可能的事，全部都能解决喔！」
艾利克也好、路易斯也好，以及妲莉亚，都被难以言语的强烈情感给束缚，而说不出话来了。
虽然有想说什麽，但彷佛就像有东西梗在喉咙一样做不到。取而代之的是，类似失去去处而在寻找出口在胡闹起来的血液在骚动了。
扑通扑通地，耳朵的深处可以听见热血沸腾的声音。头脑就像有一种沸腾一样的热。类似缝隙被填补起来一样，眼睛无法从兔耳少女身上移开。
即使如此，是作为国王的固执呢，或是单纯是一个男人不能被一名少女给帮忙呢。
艾利克陛下像是被吸引一样，将自己的手，往希雅放在膝盖的手伸过去，同时，
「希雅，你──」
「请不要舍弃称谓」
「啊，是⋯⋯」
希雅酱！不会退让的部分就絶对不会退让！
在被一股异样的热给包围起来的马车内，就随着希雅以莞尔的笑容拒絶而一口气冷却下来了。
顺便一提，针对艾利克陛下，会向女性「啊，是」的回答是第一次的经验。
「那、那个，希雅大人。陛下和您的年纪也相仿⋯⋯称呼名字就⋯⋯」
像是挨了一记意料之外的巴掌一样露出吓一跳表情来的艾利克陛显得很无地自容吧，使在注意着的妲莉亚就很害怕地说起话来但，
「倒不如说，正因为是年纪相仿的异性吧。如果是年纪比较大或是小孩子我就不会介意了」
面对除了阿一的同年龄的男性，会很讨厌被直接叫名字。当然，亲密到了一定程度的阶段──例如，如果是现在的同班同学直接叫名字是ＯＫ的⋯⋯
不过，那种情况是会惹来阿一魔王的飞拳所以没人敢这麽做。
总之，才刚认识的男人就算了。遇到这种人就会要他，加上小姐或是君的称呼，或是称呼族名で呼或⋯⋯传达这种无言的要求。
希雅的自我保护很坚固的。
咳哼一声，路易斯的咳嗽改变气氛了。往旁边一看还愣住的国王，像希雅开口了。
「耶～，那麽，希雅大人。虽然很冒昧，请让我来说明吧」
「好的，路易斯先生。我会清楚地用兔耳倾听，请多多指教」
沙沙っ！！地兔耳就朝向路易斯的方向。路易斯的脸颊松开来了。
总觉得从被召唤的地方做出抛弃的宣言开始，他的眼神就非常温柔。看样子，他很像真的很喜欢希雅的直率。
那样的路易斯说明起来。
在这个世界的自然界，存在着被称为是灵素的能源。
灵素可以做为各种道具的动力来源，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尤其，运用灵素产生现象的技术──灵法，是使人类发展起来的重要因素。
灵法，除了是引发疑似自然现象的技能之外，也有可以强化身体能或是治癒的技能。
（无法替代魔法呢⋯⋯⋯但是，我的魔力没有任何反应，是别的能量吧？）
因为没有类似阿一那样的分析能力，所以希雅是用直觉这麽认为的。
确认到希雅听得懂的样子，路易斯便继续往下说。
「技术和道具的发展，以及因开拓而扩大出去的生存圈⋯⋯人类发展起来了。藉由灵素和灵法。加速度性地」
但是，灵素是自然所产生出来的有限资源。人自身也能在体内产生出一定程度，但和自然界相比就更少了。
而且，灵素，并不是只赋予给人类的资源。
「有一种称作是精灵的存在」
「精灵⋯⋯是吗？」
「是的。是这麽称呼自然物或是从は自然现象中被诞生出来就拥有意识的存在」
希雅，隐约还记得而回想起有听阿一提到过日本的某种价值观了。
（好像是⋯⋯万物都有寄宿着神明。所以，要珍惜一切之务，类似这种感觉吧。是叫做八百万之神吧？）
精灵，正是那万物之中具有一定比例的种类。具代表性的就是熟悉的现象──风或火，水或土的精灵。
大抵上，精灵的模样就只有类似光球，说法也就会有许多暧昧的部分。但是，其中也具有明确能够沟通的存在，他们似乎较多显现出小人般的人类模样。当然，也有是昆虫或动物的样貌。
而且，精灵们，
「是将灵素作为能量源」
「那～个，也就是说，精灵先生们的食物是灵素？」
「啊哈哈⋯⋯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那正是危及到人类的原因」
对希雅的解释，就连在显露出说法还真是可爱啊的表情同时，表情马上就变得沉痛起来的路易斯继续往下说了。
「基本上，精灵能从大地或植物等被自然所产生出来的灵素来得到活力。而且，精灵会调整自然」
「但是，人类发展了⋯⋯使用灵素，去消耗自然，对吧？」
「没错」
为了制作道具，挖尽地下资源。
为了扩大生存圈去砍伐森林进行开垦。
为此消耗着大量的灵素。
掩埋处理很困难的垃圾。
放流汚水。
大地・河川被刻画下无法治癒的伤痕。
随着发展而提升起来的技术，变得更便利、安全性也提高，使人口爆炸性地增加起来。
然後，再次更加速度地去消耗资源、污染自然。
结果，
「人一增加起来，价值观也会出现多样化。国家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慾望会被产生出来。其结果，所带来的就是⋯⋯」
在歴史上，一定周期会发生的事。
「战争是吗？」
「是的，希雅大人。我们，直到二十年前都一直在战争」
在这个世界，不如说是在这块大陆上，除了由艾利克陛下所统治的人类之国且是最古老的王国巴尔帝德之外，还有所谓兽人之国辛帝德兽王国、魔族之国雷帝德魔王国的存在。
「嗯？　魔王？　魔族？」
希雅微微地歪着头。是因为突然间就出现了适用於托达斯的用语。
用痛苦的表情在回答的人，就是默默地交由路易斯在说明的同时，再次往希雅一瞥看过去的艾利克陛下了。
「从二十年前的战争开始他们就这麽自称了。说是要保护精灵、保护自然环境、对神灵的信仰这些无聊的说法。就连所谓灵素和灵法的名称也一样，以脱离这种价值观为理由而改成魔素和魔法了」
「说到底是人类发现的资源，建构起来的技术，所以谁都不会有所顾忌，这是魔族方面的说法。技术至上主义论吧，灵素和资源的枯竭问题也一样，靠一切的技术全都能办的到。不用去管精灵，倒不如说不需要！这些就是他们的主张」
「这该怎麽说呢⋯⋯」
希雅，显露出一副难以形容的表情。
路易斯继续说。
「因为这样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都变大了。反应最敏感的就是天人族之国鹏帝德天国了」
「天人先生的国家，是信仰精灵和神灵先生的国家对吧？」
「是的，就是这样。价值观和和魔王国完全水火相容呢」
「就是因此而引发战争的」
对，路易斯这麽点了点头。
魔王国，相较於人族和兽人族体内所能生成的灵素就相差悬殊而发展起来的一支很特殊的族群，进而成立起来的国家。
正因如此，其他的价值观也不同了吧。
而且，数量在所有的国家中虽然是最少的，但也因此才能使用强大的灵法。魔王是由实力主义被选拔出来，就连当代的魔王都拥有惊人的力量。
「而且，天人族也很特别。他们无法使用灵法。不需要去使用，而是直接拜托精灵就能产生各种事象」
明确能沟通的精灵真的很稀少。但是，天人族，却可以和没有明确自我意识的精灵往来。
必然，那股力量就很强大。因为自然是自己的伙伴所以是理所当然的吧。
「战争持续了很久，许多国家都被浊流所吞没而参战，然後消失了」
留下来的，最终就只有刚才的说明中所出现的四个国家。
「战争，让技术发展起来。也用了很惊人的速度」
魔王国，不仅在对抗天人族，更还藉由战争陆续开发出可以杀掉疲於在守护自然界而介入进来的神灵的兵器。理所当然那是会与威力・效果成比例去耗掉庞大灵素的东西。
「这麽说起来，神灵是怎样的存在呢？听说是精灵先生的上位存在吧」
「这种说法很失礼。省略掉说明了呢。但是，希雅大人。正如您所明察的那样。大致上，这个认知是没错的」
只是，这麽一句後路易斯便往下说起来。
「希雅大人。请您想像一下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指台风、地震、寒流⋯⋯这种东西吗？」
「是的。将此化为人的型态的存在，就是神灵」
「喔呼」
不禁，就使得希雅发出奇怪的声音了。并非是精灵的上位版这种层级。而是凶猛的自然这种东西啊，而露出不会吧这种表情了。
顺便一提，拥有高度的知性，大致上模样和人类几乎没有差别。即便是在歴史上都只被确认到少数的存在，但自然的本源──被当成是有各自在司掌风、火、水和大地。
而且，魔王国，似乎勉强将显现出来的神灵给成功击退了。使用了众多会耗掉大量灵诉的兵器，魔王自身也在消耗如热水般的自然灵素。
「话虽如此，真的很勉强。就连相信技术的发展可以将一切的不可能化为可能的他们，到底都很胆颤心惊⋯⋯」
能够打倒神灵的技术发展，还尚未追展上来。话虽如此，如果能成功赶上来的话，一定就能打倒。现在必须要拖延时间。
如此判断的他们，
「便接受与我们的交涉了」
「啊～，原来如此。只是同样将灵素还给星树这项救济计画对吧？」
希雅的话，又再次使艾利克陛下露出痛苦的表情不说话了。
「那些家伙，是很无耻的种族。眼下是迎合了，虽然也同意可以去徵收体内的灵素，但私底下却是燃起了更大的野心⋯⋯必须，要尽快去解决」
即便要消灭魔族⋯⋯在传达出这样的言外之意。
另外，就在魔王国接受交涉的时，理所当然，就必须要提高救济计画实现的可能性。
那就是，
「即是勇者了吧」
「星树⋯⋯在大陆的北方，渡过海洋的另一端被称为是『起始之地』孤岛上有一颗巨大的树木。被说是第一次创造出灵素的存在，也被说是是这个世界的意志。另外，更被称为是一切神灵和精灵之母」
显现出来的神灵说，急遽地去消耗灵素和破壊自然，会让星树出现显着的衰弱。
这样下去星树会死亡，自然界的平衡也会出现巨大的崩壊。
因此，已经不能再犹豫，星树，以及神灵，就决定要消灭人类了。
而，就在这时候，很意外地希雅的兔耳哆嗦地有反应了。
用非常自然的动作，朝窗外窓の外以炮击模式的维雷多琉根瞄准过去。
一拍。
伴随着轰鸣声炸裂开来的霰弹就发射出去了。马发出了嘶鸣声，并排就在附近奔跑的近卫骑士团团长的葛雷格为首的护卫们都显得很惊愕。（注：霰，念「现」这个读音。霰弹＝散弹，两者是同样的东西）
与此同时，从森林中冲出来类似发狂的野猪一样的野兽的头部就被打飞出去了。
额头上埋着一颗黄色的宝石，连它也被弹飞出去闪闪发光地在反射着月光。
「啊，对不起。打断你的话了。忽然间就有一只杀意满满的野兽先生袭击过来」
「劳、劳驾您动手真是抱歉」
路易斯先生，有点冒出冷汗来在道谢。
从窗外，葛雷格很慎重地将精悍的脸往马车内窥视进来了。
「⋯⋯对不起。希雅大人」
「哪里哪里，是类似条件反射。对不起抢走你们的工作了」
「⋯⋯不会。您做得很漂亮」
不快地看着希雅时，葛雷格微微地松开嘴角行注目礼了。马上就离开马车，发出指示。
「吓到我了⋯⋯葛雷格大人笑了耶」
妲莉亚「哎呀！」的一句後便按住自己的脸颊说起这件事。
「诶？很惊讶吗？我想人类一般是会笑的」
就连被默认会对他人无表情的某吸血姫，其实也是个内心相当开朗的人。虽然不会大笑，但在家人面前也有相当丰富的表情。
但是，葛雷格先生，无表情的程度上似乎远远凌驾过吸血姫了。
妲莉亚说。
「还有很高的机率，会与神灵遭遇」
「无表情是怎麽搞的！？」
可以听到马车外传来「咳哼っ」地咳嗽声了。是来自葛雷格先生不要去讲多余的话的警告吧。
妲莉亚，像是在向希雅讲悄悄话一样靠近过来「葛雷格大人的耳朵很好，一定是，有听见希雅大人刚才所说的话了喔」说了这麽一句。或许是希雅稍微帮忙一下的关系，使他的态度也软化了。
原来如此，这麽地理解的希雅点了点头。
路易斯苦笑起来的同时，便将话题导回来。
「真是太好了，希雅大人。刚才的野兽，不是单纯的野兽。是被称呼为精灵兽的特殊兽类。因为牠能使用精灵之力」
会被称为是精灵兽的最重要的理由。
「星树，拒絶我们。通往北方的路上，栖息着数量惊人的精灵兽，现在的牠们会毫不留情地去袭击往北方而去的人」
「理所当然，越是靠近就会越强吧。还有，天人先生是必然的，神灵先生也会出现吧」
「没错」
也就是说，要召唤出勇者理由，就是为了要辟出一条道路。
称为是灵石的东西，就是为了宝石所储存下来的灵素还给星树。并且还为了要去祈求给予最後一次人们的慈悲的机会。
正因为靠自己，是无法跨越过数量惊人的精灵兽和神灵们的猛攻。
「⋯⋯因此，希雅。助力就──」
「称呼」
「希雅、殿っ。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呢？」
面对艾利克陛下所散发出来带有期待和不安的问题，使希雅的兔耳烦恼不已。
「我不能断言」
「っ⋯⋯」
面对没带含糊的话语，使艾利克陛下用力地咬起牙来。
「但是──」
就在希雅打算继续说下去时，但是，兔耳就再次有了反应而把话给打住了。
「？您怎麽了，希雅大人」
「没事，是不是天气有点差⋯⋯」
低沉，类似地鸣的声音。也有因精灵兽的存在而将听力强化起来的希雅的兔耳都有捕捉到微微地小声音。
随即，
「艾利克！」
「菲尔，怎麽了？」
从艾利克那边的窗外，倒立地现身的人是看起来很轻挑的绿发青年──菲尔・艾斯比翁。
他在军队中是斥候部队的队长，同时也是王家直属谍报部队的队长。这次虽然也先到前方去做确认是否有危险，但看样子似乎是发生什麽事情了。
会跳到马车的车顶，从窗户外面倒着将头探进来好像显得很慌张的样子。
「往远处看到有看见闪电了喔。从闪电的间隔来看并不是自然的东西。看上去就像是往王都的方角过去一样」
「唔！？」
艾利克陛下，立刻就把菲尔挤出去从窗户探出头。一往天空望过去时，多少是有云，但却是一望无际的晴朗。月光依然很美丽。
今晚吹得是逆风。在可以目视到的距离内，不论是空气或夜空，都看不出什麽具有会产生出剧烈闪电来的雷云的徵兆。
而且，决定性的⋯⋯
「有使用通灵器，、去向在中继点的部下进行连络⋯⋯但并没有人回答」
通灵器──使利用灵素进行长距离通信的机器。似乎是利用了灵素的振动。是很方便的道具，但事实上五公里的距离就是极限了。因此，要进行超长距离的通信，就必须在中继点有人员负责传话。
在前往王都的路上，位於村庄或是藏身处的地点就有菲尔的部下作为中继人员在待命，但似乎所有人都连络不上。
「希雅！会骑马吧！？」
称呼，虽然希雅想要去劝告他，但看气氛姑且还是以「我会骑」来回答。同时在想晚点就把称呼法灌输进你的身体里。
「放弃马车！所有人，用最快的速度回王都！」
遵照从窗户大声地在发号命令的艾利克陛下，马车急忙就停下来了。路易斯和妲莉亚也很迅速地就从马车上下来。
就在希雅下车後，驾驶很快地从马车那边放开几匹马骑了上去。其他的马上也有骑士们骑乘着，到目前为止所骑乘的一匹格外出色的马则交给艾利克他们。看样子，随行所骑乘的马，原本就是艾利克他们的专用的。
虽然希雅有很多事想去问，但艾利克陛下用很严肃的表情伸出手於是就闭口不语了。
似乎是陷入到，非常紧迫状况中了。
「希雅，坐到我前面来！」
「事不过三喔？」
向直呼其名的艾利克陛下投以不快的眼神同时，希雅很快地就避开要把自己捡起来的艾利克陛下的手了。
然後，让宝物库。
「那、那是？」
不仅艾利克，所有人都睁大着双眼。
「是我的伙伴的说！」
这麽说着，省去许多说明的希雅便跨上伙伴了。
没错，是阿一给她的，在深夜的都市中会被警察追的原因就是希雅的伙伴。
魔力驱动二轮车・休钛弗！
※好孩子絶对不能模仿。要遵守交通规则！
「看看你，发什麽呆啊！是发生什麽糟糕的情况了吧？出发吧！」
「啊，是⋯⋯」
将所在之处空无一物在空中徘回的手收回来的艾利克陛下，咳哼地咳嗽了一声。
重新振作起来发出号令了。
从那之後跑了一个小时。
因为是接受了灵法的强化，所以马儿们都发挥出相当快的速度。持久力也好像有被强化而看不出来疲惫的模样。
就这麽看到的是，几根往空中在冒烟的黑烟。
顺便往附近看过去看见的是，碳化掉的村子。不存在还留有原形的房屋，地面上也有几个陨石坑，田畑被整个翻起来了。
而且，异样的臭味就夹杂在烧焦的臭味之中往鼻子扑来⋯⋯
希雅知道。
那个味道。
过去，被帝国追赶时，伴随嘲笑而来的味道。
没错，就是家人被烧的味道──
是焚烧人所发出来的味道。
「⋯⋯路易斯！留下几名会使用治癒术的人！让他们去寻找生还者！」
「遵命！」
艾利克陛下紧咬着嘴唇。收到那道勅命，路易斯便打手势给部下。
马的速度没有放缓，穿过毁灭掉的村子。
雷云，果然笔直往王都而去的样子。也没有被追上来的气息。
因此，就使得艾利克陛下他们变得更焦躁，胸口就像是骚动起来一样让人感到万分焦急了。
「⋯⋯艾利克先生。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吗？」
「是啊。正是，神罚这种东西っ」
面对像是吐出来这麽说的艾利克陛下，使希雅用休钛弗并行的同时稍微沉思起来。
不久，就露出往远方看去的眼神⋯⋯一拍。
「我先走一步吧？」
「什麽？」
听见带有意想不到的坚定意志的话语，使艾利克陛下往旁边俯瞰过去。
面对在比马背还要低的位置那边，从希雅笔直抬起头来的眼睛，艾利克陛下不由得就使喉咙发出声音了。
感觉心臓有弹跳起来的感觉，但却无视它询问起来。
「⋯⋯可以吗？」
希雅，浮现出困扰一样、像是吃到什麽一样，非常难以形容的表情了。
「我说过我会帮忙说服的。在那之前大家就被烧成炭，我会睡不好的」
阿一想不通，自己就是舍弃不了某勇者。
当时，为了不会感到後悔而全力以赴。
那就是希雅。
如果什麽情况都不知道，就能装作不知道了。
但是，作为同情，有听说过情况。
如果在这里说出「我还是逃走好了」的话⋯⋯
──因为约定好了
受伤。对重要的回忆。对希雅的矜持。
虽然不了解这些事，但艾利克陛下像是理解了什麽一样点头了。
然後，
「去追雷云。那边就是王都了。⋯⋯拜托你了，希雅」
「称呼」
「啊，是。⋯⋯希雅、殿」
艾利克陛下对一瞬间严肃起来的一下感到有点害怕了。
将满脸抽搐的他放着不管，希雅一口气催足油门了。
用可以把风丢弃掉的高速在前进。
藉由链成魔法具有自动整地机能，还会根据情况不同能在空中展开一条障壁之路下用可以在空中行驶的机能爆发性地在前进。
路上，有几个村子同样被毁灭化成炭了。
即便让兔耳集中起来也听不到半点生存者的呻吟声。
到底，多少人死掉了。
当一边想这种事情一边前进时，兔耳终於是听见明确的雷鸣了。飞越到空中更加地加速起来。
不久，在巨大的山丘对面看见的是⋯⋯
「⋯⋯这太过分了」
烧起来，哀号声就回荡在巨大的都市内。
城墙的内外都在燃烧，无止尽落雷之雨在袭击着。雷鸣迟了一拍响起了爆炸声，每次都会将建筑物吹散开来。
在中心巨大的庄严建筑──恐怕，就是王宫吧。那里，被半球状在发光的圆顶给覆盖起来在防御落雷的样子。
但是，每次承受如暴雨般的落雷时，都会大幅度地歪曲、明灭，一点一点地在缩小规模。看的出来被破壊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刹那。
明确的幻觉就浮现在希雅的脑海里了。像枪一样的雷贯穿自己，让人丧命的幻觉。
「──唔！！」
一瞬间就向後一跳。同时，一只雷枪就插在被遗留下来的休钛弗上。
与轰鸣声同时休钛弗就被整个打散喷出碎片。
「啊啊！我的休钛弗炭啊！？一から手を入れてもらった新车なのにぃ！！」（注：这里的「炭」是比『酱』要更亲密的称呼法）
差点就死了，再也没有比对新车造成伤害要更使精神更受伤的了。
搞什麽！希雅就这样把视线移动後，在那个地方，
『来了吗，异界之子哟』
有个放出电光来的美男子。闪电像是化成人形一样闪耀着金色光芒，是一名体格很出色的男人。上半身赤裸，下面穿着一件类似裤裙一样很休闲的东西。声音虽然是重低音但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只是，是直接在脑海里回响起来的样子。
面对感受到的压力，希雅在「呜嘿」一声後就露出厌恶的表情。
无疑。是与神之使徒同等以上。
『我原谅汝』
只不过，要比神之使徒，更有人情味。感情好像也很丰富。
就连现在，也是显露出一副相当悲伤的表情。
而且，就带着那种悲伤的表情，射出特大号的雷枪了。
「哇哇哇っ！？」
再次看见死亡的幻觉。
被发射出去雷枪在一瞬间回避掉就能结束了。但是，刹那，就看见有一只手刀从背後刺过来背後贯穿了自己的胸口而造成死亡了。
「未来视的盛装大游行的说！？」
强行转动身体回避。
在视界的一角，看见那名忽然现身带有电光的美男子了。
那名美男子，在发出啪叽这种清声後就消失。
而，同时显现出死亡的幻觉。特大号的落雷从正上方而来。
回避。
死亡的幻觉。
回避。
死亡的幻觉。
回避。
死亡的幻觉。
回避。
「──唔唔！！」
久违的死线。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去反击了。
但是，倾注全力，就往蜂拥而至的死神镰刀，回以全力以赴。在只依靠未来视的告知下，不断地在躲开雷速之死！
就旁人来看，看上去说不定就像是少女在乱窜着的雷的夹缝中在跳舞一样。
响起啪叽地清脆声音，在稍微有段距离远的地方美男子现身了。
『异界之子哟。不论怎麽挣扎都是没用的』
「呵呵。就不能来商量一下吗──神灵先生」
他，正是神灵。是雷的化身。不，或许覆盖着整个王都的雷云都是他。
一边调整呼吸的同时，希雅试图进行交谈。
「请听我说」
『至少，我会给予汝安详的灭亡』
「不，在那之前呢，或许重整世界也──」
『异界之子哟。可怜的孩子哟。向汝应在的地方请求原谅，无法让汝回去的我的无力』
「那个？可以听我说话吗？那个呢，马上就会有人来接──」
『来吧，闭上眼睛。放心吧。不会给汝带来痛苦』
不行了。完全不能沟通。
和天人族是不同的意思。
希雅理解了。他，肯定是属於『神』这个类别。
也有着慈悲。有怜悯的心。非常尊重生命，虽然会心痛但也会注视着在起争执的人们。
但是，自己的决定是絶对的。
因此，没有人类的意志可以多加介入进来的余地。
正是，不讲理的化身。
神的决定，是絶对的。
「哈哈⋯⋯我懂了。我还真是做了一个很笨的选择」
即便阿一很疼人所以没关系，但也会收到来自月的斥责。
因为初次的战斗很轻易地就判断不会有问题，是对敌人的强大太过小看才会⋯⋯
因此，你瞧。
脑海里才会满是这种死亡的幻觉。
所以，
『异界之子哟よ。人之子哟。为了世界。灭亡吧』
「哈！我拒絶」
歪起嘴角露出无畏的冷笑，将维雷多琉根一挥。
响起会让空气破裂开来的声音，咚咚地肩上拍打起来。
「要战就来战。我，一定会获得生存的权利」
神的力量，完全很不讲理。
神的决定，充满不讲理更还是絶对的。
正因如此⋯⋯
「才不管神灵是什麽。我这边，可是弑神者的老婆喔？」
只要用更不讲理，去揍死『絶对』
咚地一声，会使大气产生晃动的魔力就冲向天际了。是淡青白色的美丽奔流。
面对正面而来以战意来碰撞的兔耳少女，神灵初次微微地改变脸色了。
对着那名神灵，希雅用力地将兔耳伸直，
「我可不会去动脑筋的喔！的说！！」
这麽一句之後，就用会将雷云吹散开来一样的力度咆哮了。


◎殴杀勇者希亚编　暴力反对！的说！
『⋯⋯了不起的东西。而且，可悲』
看见直冲天际，将乌黑的雷云给弄出一个洞来的淡青白色奔流，神灵这麽说了。
仅只一言。
因为是身为人类所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如果能活着无疑是杰出的。
可是，被消灭就没有意义了。
才会觉得很悲哀吧。
所以，至少把心一横⋯⋯⋯
『跳吧，神威的汝等哟』
闪电在雷云上奔窜，响起轰鸣声了。正因如此，就如同是神愤怒时所发出来的咆哮。
「唔唔っ」
竖起兔耳！死亡的幻视往希雅袭击而来！
希雅不由得呻吟了。
试图进行回避，只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回避的地方！
刹那，巨大的雷就像是要将整个天空覆盖住一样从正上方而来。
雷的狂澜从虚空进出来。
如要把希雅给包覆起来一样袭击而来。
闪光将世界染成了白色。
要是可能会被避开来的话，就用压倒性的雷之风暴让对方一开始就无处可逃就行了。
那正是，即使看的到也逃不了的絶对的死。
是神的不讲理。
因此，
──等级Ｖ
接在闪光後面轰隆的雷鸣迟了一拍响彻开来。在那夹缝之间，响起不可能听得见的可爱声音了。
然後，就在神雷的风暴结束任务雾散开来的那一瞬间，
「呜啦っ！！」
『！？』
这次，神灵的表情，明确地改变了。
应该是絶对之死的攻击。
像是冲破了那絶望的光芒一样，不堪一击的兔耳少女──无伤！
激烈地动摇让行动迟了一拍。
即使有着与神相应的知觉能力，但却在忽然间回过神来的时候就身处在无处可逃的杀戮地带里面了。
将整个视野填满的是巨大的战槌的打击面。
伴随着大气破裂开来的声音，战槌超越了音速的一击捕捉到神灵。
『唔咕！？』
直击的瞬间，神灵被恐怖的感觉所袭击而立刻交叉起手臂来了。
冲击！！让人认为是不动的神灵，就宛如小石头一样被打飞出去了。
在空中急速旋转起来，一边进出电光一边想办法停下来。
『唔っ。怎麽可能っ。区区的殴打，居然能伤到我的身体っ』
带有动摇的声音，在都市的上空回荡开来。
他和雷是同义。瞬间雷化的话，是可以使一切的物理攻击无效化。
如果是使用灵法进行攻击虽然能造成效果，但并无法捕捉到以雷速在行动的他。
即便自诞生以来，在数万数千年的历史中也同样，完全都没有被揍到过的经验。
向眼前如同是在追击一样踏在空中突进而来的少女，神灵，再次放出全方位的雷击了。
但是⋯⋯
「爆！碎！的说！！」
往雷光中被吞没进去的希雅，还是在很短暂的时间哩，停下脚步来。在让雷的效果变弱的同时，像是要冲破闪光一样往前突进了。
『不会吧っ』
神灵，立刻就以雷速一口气拉开了距离。
没错，是雷云的化身更还是神的一角，面对人类这个对手却是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连去意识自己不可能会去做的行为的时间都没有，神灵，就这麽动摇着向冲过来的希雅呐喊了。
『为什麽没有半点伤痕！？』
「气势！！」
怎麽可能有这种事情！神灵先生露出这样的表情。明明是个美男子，却给人有一种非常遗憾的感觉。
一瞬间将距离缩短掉的希雅，以一个来自大上段的一击往神灵捶了下去。
『太迟了っ』
连知觉能力都是神的领域吧。神灵并没有再次暴露出难看的模样。
响起啪地一声便消失了。一有这感觉时，数十位神灵，就出现在挥空的希雅的四周。
『这次真的就结束了』
神灵的一只手一边放出电光一边肥大化。并且变化成锐利的枪状了。它，化成了全方位的枪阵往希雅袭击过去。
在刚才的极大的雷光中，并不知道是用了怎样的方法回避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直接地、确实地，用自己的手去收拾掉。正是具有明确要杀死这种意志的攻击。
然而，希雅原本就没有要避开。
面对当场没有采取行动而很快地将眼睛闭起来的希雅，以为她终於是要放弃的神灵，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的动摇之声，再次於夜空响彻开来了。
──希雅流空间魔法　半转移
也可以说是空间魔法的失败的它，在可以强行将自己的相位给错开来的情况下可说是能将一切攻击都无效化的絶对防御法。
变成半透明的希雅，这个瞬间，并不在这个空间。因此，所有的攻击都会穿透她！
解除手臂的雷枪。神灵就连在动摇的同时都要转而去使用其他的攻击。
那一瞬间，希雅强而有力地睁开眼睛了。从半透明恢复到明确的实体。
「给我飞吧っ！！的说！！」
『唔啊っ！？』
猛力的一击。随着冲击从静止的状态下被瞬间加速起来的维雷多琉根，更加地以臂力被加速起来的同时就像一颗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以横扫被挥出去的战槌，使神灵呈现放射状被打飞出去了。
并且，抓住了在头顶上的神灵的脚，代替战槌就毫不留情地往在下方的神灵扔了过去。
啪的一声闪光四散，分身的神灵一齐消失了。在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本体的神灵就与电光一起现身出来。
『岂止是攻击还能抓到我？你，到底是做什麽什麽──』
「气势！！」
神灵虽然发出了类似『可恶啊っ』这种咬牙切齿般的声音，但希雅的兔耳却是有听见了的感觉。外表，维持着强烈的威严，肯定是心理作用。
顺便一提，不是气势，是魂魄魔法。
即使是雷都是有笼统的实体，既然存在便会寄宿灵魂。正因能对有实体的存在进行干涉才是魂魄魔法的精随。因为希雅的魔法才能很令人惋惜，就只能将对手抓起来打了。
话虽如此，面对即便不是使用来自灵法的攻击都能捕捉到自己的希雅，使身灵显露出高度的警戒了。
『⋯⋯看来，似乎得认同汝了』
「喔呀？愿意交谈──」
『汝，比起过去来访的异界之子要更具威胁』
「啊，是这样吗」
兔耳，有点令人期待！地在雀跃着。
『重新认知好了。汝，是必须要排除掉的世界之敌！』
「⋯⋯被认定是世界之敌了啊。就不能理解，我是一只爱好和平的森林里的兔子吗」
那样的自我认知才令人不解⋯⋯，同班同学们都会这麽认为的吧。
总之。
「嘛，因为我是魔王的妻子！这可以说很值得骄傲的吧！」
『以死来回报，秩序和和平吧！！』
明明应该是作为勇者被召唤的，但却是完全相反的立场。对这种事情苦笑着的同时，希雅架起战槌了。
刹那，有如高速的影片浏览一样，死之幻视往希雅袭击而来了。
「唔っ，好快的说！！」
战法改变了。没有一点空隙强大威力广费为的攻击。甚至连极短的距离都没有。
连续地落雷声。在虚空中，有如蛇炮一样的无数电光飞散开来。
一秒内，到底做了几次攻击呢。
没错，那是藉由雷速所进行的完全一击脱离。
（认真起来了呢！攻击的锐利全然不同！）
是与刚才所无法相比的压倒性的速度。不，那已经可以说是瞬间移动的现象了。
（没完没了的说！）
希雅在心里尖叫着。明明不是同时攻击，但即使是希雅的知觉能力，看过去都是那样的速度。
往前弯下来避开拳头的瞬间，膝踢就对着脸部而来了。
无法避开来便以钢缠衣来防御。冲击彷佛就像是被自己的维雷多琉根给殴打了一样。身体被强制性地将拉起反曲起来。
在感到痛楚的过程中，希雅也放出了踢击但神灵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看见死亡的幻视。雷速的踢击虽然从背後迫近过去，但就在自己的後脑勺遭到袭击就快要破裂开来的瞬间。
「嘿噫！！」
发出很有气势的声音，强行将维雷多琉根往後面一挥。坚固的战槌变成一面盾牌虽然避开了死亡，但这次却是被往前面打飞出去了。
死亡的气息正从背後迫近过来。利用冲力让身体如陀螺一样旋转起来，往背後打击过去。
果然不见了。
然後，後脚跟就在眼前落下迫近过来。
「──唔！？」
『下去吧』
像是要将空气撕裂开来一样的轰然雷鸣响彻开来了。紧接着，数亿福特的落雷如同要吞没希雅一样落下了。
人的身体在空中显得相当傲慢一样被打落下去。
与轰鸣声同时落地。在王都外头的平原上产生出一个陨石坑。
随着劈哩这种声音一起，在尘土飞扬起来的陨石坑的边缘神灵降落下来了。
『令人惊愕。还活着啊』
「⋯⋯哈啊哈啊。那是当然的吧」
烟尘被风吹散开来。在陨石坑的中央，希雅呸的一声吐掉一口血了。
她的模样，如果被同学们看见的话都会惊讶到睁大着双眼吧。因为是受到那种程度的伤势了。
随着无法回避，即便是钢缠衣也没有办法防御下来的雷使肌肤变的红肿。头发和兔耳也到处都有烧焦，到处都有被殴打而造成瘀青的痕迹。
并且，途中，还随着手臂和脚改变形状化成了雷剑和枪的缘故，到处都有着很浅被砍到的伤痕在流血。
『⋯⋯那种程度伤啊⋯⋯超越了人的身体所能被允许的力量』
「哈啊哈啊⋯⋯嗯，就这点程度啊。相当，温柔的拳呢。气势不足喔」
哈呼地在调整呼吸，浮现出会让人联想到某个人的冷笑。
微微地，像是被气势给压倒一样倒吸一口气的神灵，马上就向希雅投以一个锐利的眼神了。
『但是，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汝跟不上我。能无效化我的攻击的絶招。也使不出来。已经使不出来了吧？再这样下去，只是白白地在延长痛苦而已』
「所以？」
『⋯⋯我，想给予汝安详的死』
慈悲。这麽说的神灵，虽然很不讲理，但一定很温柔吧。
所以，
「哈っ」
希雅笑了。
因为，在这个世上并没有值得去放弃的东西。
最爱的那个人所教会的，正是『不屈不挠』
『⋯⋯愚蠢啊』
神灵轻轻地闭上眼睛，然後，就充满惊人的杀意了。
同时，希雅以全力当场跳跃起来了。从陨石坑中脱离，如滚动一样在平原上移动起来。
一瞬间之前所在的位置就刺下了连续的雷。没有预兆且是数亿伏特的雷击，从天上的雷云化成骤雨倾注而下。
朝着彷佛，就像是钻过了排列在神殿内无数的廊柱一样的落雷之柱的间隙缝一样神灵迫近过了。
刹那间的必杀往希雅袭击而来。
（果然っ，很吃力呢！）
咬紧牙关，拼命在避开、防御、忍耐猛攻。
处於防守的一方。完全无法反击。
如果身体强化没有处在等级Ⅴ状态下，或许早就死了。
没错，如果身体强化不是『等级Ⅴ』的话。
即使驱使着维雷多琉根和钢缠衣，希雅的伤势都还在增加。
但是，希雅决定要更加使身体强化更⋯⋯⋯试图去做却做不了。
死亡的幻视，现在正以高速在脑海里巡游着。
会自动显现出对希雅的死的直结性未来的这个能力，必然，会自动消耗着魔力。虽说要比原本的未来视消耗更少的魔力，但在这个一秒内就有几十次死亡袭来的这个战场，絶对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就连更加非常消耗魔力的半转移也同样，已经用过三次了。如果想到在决战时也只会用一次，消耗魔力的改善要说很戏剧性也不为过，但⋯⋯
即使如此，就算有魔晶石要不断地去连续使用，也没办法这麽使用。
因为越来越糟。
就如神灵所指谪的那样，越来越糟了。
正因如此，就只能以最强的身体强化一口气解决掉。
但是，希雅不会这麽做。只是，在忍耐。一昧地在忍耐！
究竟，经过多久了呢。神灵每次以雷速移动起来雷鸣就会响彻开来。当下，在已经是落下数以千万的雷使平原变得就像是被翻过土一样，形成了无数的陨石坑。
能够改变地形猛攻，到底砸落下多少了呢。
希雅显露出满身疮痍的身影。维雷多琉根已经被弹飞躺卧在远处，现在彷佛就像个被追赶到角落去的拳击手一样，双手抱着头维持着防御姿势⋯⋯
隐藏在保护中，分辨不出表情。
她注意到了吧。
不知不觉，王都的城墙上就有着许多人在注视着。
而且，刚才才追上来的艾利克他们，就像是失去了言语一样在稍远处山丘上在注视着。
彷佛，都市的众人的身影，就像是在说不要再出手了。
看着那样的少女，使得许多人都流出眼泪。
只是处在絶望，等待死亡的人们，献上了祈祷！
而且，要拯救那样的少女，不，无论如何，就算没有国王的命令，都不能继续放任不管而使在王都军队展开准备要出击了！
『⋯⋯为什麽不倒下来』
挥散出必杀的同时，神灵嘀咕了。
对那样的声音，不知道能得到什麽⋯⋯如果硬是要去形容的话，就像是包含着畏惧一样的感情，只有当事者本人才会去注意到吧。
如果是一般人，承受着已经是几百次会被蒸发或是会被粉碎也不奇怪的攻击，都不知道为什麽，还能凛然地站立着。
明明应该束手无策了，为什麽っ，就是不屈服！？
『但是，汝已经动不了了。就用这个来结束吧』
拉开距离，手臂往尖锐的枪化去。描绘出螺旋，进出火花。从天上落下来的数道雷光也收束起来。
看见希雅已经没有余力，便再次提炼起大招。
「希雅！！够了っ，快逃啊啊啊啊っ」
艾利克陛下的大喊声轰响开来。
「唔っ，赶不上っ」
路易斯露出焦躁而扭曲的表情往法杖在注入力量。
「希雅大人！！」
妲莉亚的悲壮之声在回荡着。
然後，
『给予世界秩序』
雷云的化身，带着一击必倒的攻击化成了一道光突进过去了。
因此，
「不要舍弃称呼啊！的说！！」
用右直拳殴打过去！！
『咕！？』
很出色地，没有比这个要更完美的迎击了。（注：クロスカウンター，是左右直拳连续出拳。请当成天马流星拳来看）
雷枪掠过希雅的脸颊刺在空空如也的空中，希雅的右直拳砸在神灵的左脸颊。
明明应该是无法目视到的雷速。
明明刚才，都要藉由死亡的幻视才能事先回避。
希雅所反覆地使出反击，很令人神往地完美！
神灵无计可施，彷佛就像镜子反射一样被反弹回来了！
被揍飞，在地面上弹跳起来，就这麽在地面上弄出了一道很深的沟渠才终於停下来。
『⋯⋯唔っ，不可能。是偶然』
响起会让人有种造成了明确伤害在颤抖的声音。神灵，从躺卧下来的状态一口气进入到雷速的世界。
然後，在刹那之间绕到希雅的背後时，就施展出雷的手刀──
响起砰地很响亮的冲击声了。同时，
神灵的悲鸣也响彻开来。
随着往脸部而去的无数的冲击，又再次被打飞了。这次很勉强地调整好姿势，想办法拉开距离的神灵，看见了。
希雅正在解开架式。
不，那已经是架式的一种了。而，神灵察觉到了。那个，不是用双手护住头的防御姿势，是将右拳置於下颚的下方，左腕如Ｌ形一样垂下来，是更具有攻击性的姿态。
没错，那就是
──希雅流搏击　杀手姿态
别名底特律姿态。让左刺拳弯曲起来产生最大的加速，就如同鞭子一样。
「嗯，很好。用You◯Ube做学习很有价值」
咚咚地用脚在踩着节奏的希雅，放出练习用的刺拳时，就响起了一阵阵砰砰砰砰地撕裂空气的声音。它，已经不是刺拳⋯⋯如果是地球人是会这麽说的。
一次又一次，神灵被打飞出去了。
面对那样的事实，就快要冲过去的艾利克陛下他们都不禁停下脚步张着大口，就连王都的人们都一下子往寂静在恢复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希雅，就在凝视起知道不是偶然吧而感到不寒而栗而无法动弹的神灵⋯⋯
摆放在下颚处的右拳解开了。
然後，微微地弯起手指。
不用说也可以明白。就连神灵也很清楚。
也就是说，「来啊，怎麽了？过来啊」
『⋯⋯别小看人了。在我的领域里，是谁都追不上的！』（注：领域上面有小字「速度」。另一个翻译是「我的速度，是任何人都追不上的」）
放电发出啪的一声。朝往下呈现防御状态的左手而去。往那个地方一口气踢过去──
『──っ』
啪的一声消失。攻击遭中断。
这次今往另一边的右侧以类似瞬间移动进行雷速移动。
然後，手刀──
『──っ』
同样遭到中断了。用雷速，试图要找出空隙来而不断地在希雅的四周移动着。
在一切都褪色，时间的流动就像是变慢了一样的雷速领域，是只有他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如希雅那样的可以看见未来片段的力量是不可能认知到的。
是超越了人类这种种族，知觉能力的极限要更加遥远的领域。正因如此，才是神域！
但是。
明明应该是这样。
为什麽！
（视线重合了！？）
神灵在内心里大叫着。
啊啊，瞧。
又来了。
少女的眼睛没有大意。
在这个絶对领域内的自己⋯⋯
追上了！
直到刚才，明明应该都看不见才对，视线却没有跟不上！
咚的一声，地面炸开来了。
在被畏惧囚禁起来的神灵回过神来的时候，眼前出现踏步而来的希雅。
「疾」
『唔噢噢！？』
拼命在闪避。但是，如鞭子一样的左手，面对即便是很难去预测到的轨迹，也能总是瞄准未来的位置打过来！
不只能看见。就连动作也被看穿！
「你看得见！我也能看见！的说！！」
『是雷吧！？眼睛不可能追上的吧！？』
应该是不可能才对。但是，希雅的视线不论他到哪都能追上！确实可以目视到雷速！
即便绕到背後，或是从正面急迫过去也一样，都会被精准无比的拳头给揍飞！即使一度拉开距离，也会被往拉开来的地方反过来被缩短回去。
就像是锁定一样，拳的连打捕捉到神灵而使他无处可逃。分分秒秒的正确性也好，速度也好，就连闪躲也在增强。
就这样，终於，
「看招啊啊啊！！」
『咕哈！？』
一瞬间挨了近十发左拳的神灵停下了脚步，那一瞬间，希雅使劲全力的右拳便猛烈地往腹部叩击过去了。
连魂魄魔法都并用进去的拳击，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是连神灵的灵魂都会回响起来的致命一击！
将身体弯成く字形往神灵深入过去。
「喝！！」
与带有可爱感的吆喝声相反，反覆被使出的踢击威力很毫不留情。
处於往下趴倒状态的神灵，从正下方挨了一记迫近而来的前抬脚而弹起来了。
没错，维持不住雷的身体，头部被打飞掉了！
像是冲向天际一样，柔软又垂直伸长出去的长腿很漂亮。
『唔っ，可恶──』
神灵立刻就进出电光再生完成，但由於失去头部是一瞬间的事，所以意识上有了空隙是很致命的。
二只手，强而有力地被从背後绕过来。神灵的话语，不由得就停了下来。转头过去十，就有着一名正在莞尔一笑的兔耳少女。哎呀，好可爱。而且还有更在这之上的恐怖感。
「嘿咻咻咻咻咻っ！！」
『等、等等──』
才不等。
神灵先生，体验到神生第一次的背後摔了。『噗咕！？』一声发出了不该是神灵会有的悲鸣，头部又再一次弹飞出去了。
砰地一声，总觉得给人有一种在拼命感觉的神灵试图要脱离开来。
比头部再生，得想办法从这名兔耳少女这边离开！可以窥见出这样的想法。
总算是再生好的神灵，明明不会感受到肉体会的疲劳感却是『呼呼』地在气喘吁吁了。
一定，是对灵魂造成的伤害，或是由异常的兔子这种未知的存在所造成的精神疲劳。
再次，面对以不疏忽大意的底特律姿态与神灵在相对着的希雅，神灵也用一点都不从容的相貌去相对⋯⋯
『这、这到底怎麽一回事！汝，汝的伤是怎麽一回事！？』
发出大喊一样的声音来了。
会这样也是很正常的吧。因为，直到刚才为止所受到的挫伤和刀伤，以及烧伤明明都变得满身疮痍了，但为什麽会很自然地就治好了！
原因当然是，
──希雅流再生魔法　气势回复！
致命伤级的重伤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是挫伤骨折烧伤，还有轻微的状态异常的话，几分钟内就能治疗到一定程度了。
因此，给神灵的回答，就很理所当然，
「是气势！」
『可恶啊っ，又是气势啊！』
「有气势的话就做得到了！」
『好的太过头了不是吗！？　人之子真是可怕啊！』
真的很可怕的这件事，从神灵直到刚才为止都不曾有过的吐槽就能够推断的出来。
是开始认知到是同等以上的存在了吧，终於连对话都开始成立起来。
『说起来，为什麽汝可以追上我！追得上这种速度！？』
「是气──」
『是气势就别再说了！！』
「习惯了！！」
『可恶啊っ，用那种理由っ』
到底，一昧地彻底防御的同时，都还会从保护的间隙中去仔细观察。
希雅的身体强化ＭＡＸ，正是王牌。藉由修练，就连刚才都没有去用作弊好夥伴和终极・灵魂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到『等级Ⅹ』的。（注：作弊好夥伴，是神话决战时给阿一给人类方喝用来对抗使徒用的饮品。NETA自日本的能量饮料カロリーメイト）
可是，如果要达到的话，就要不动一段时间，最低更还会避免不了战斗能力会出现显着性的下降。
因为神灵是复数的，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便强行藉由身体能力来避开了。
这样一来，攻击本身，因为没有神的使徒那种分解攻击，如果是身体强化等级Ⅴ的话勉强是可以用未来视和钢缠衣来承受，另外也有因为自决战後，离实战越来越远而有了变迟钝了的实际感受，就有在想要在这里将『直觉』恢复过来了。
多亏这样，在回到地球便会去向阿一提出会使他翻白眼的请求。
目视到雷击的速度并进行回避，不光是如此连反击都能击中的这件事，就是因为她连自豪的电磁炮都能避开的缘故。
Bug兔，越是去战斗就会越Bug！
『⋯⋯无奈』
总算是恢复冷静的神灵，小小声地嘀咕了。
事实上，神灵是没有明确地死亡的这种存在。话虽如此，也不是无敌的。是自然现象具有意识的存在的缘故，那实际存在的意识──换言之，就是对精神力的依存。
也就是说，如果被打到失去再生的气力的话，就会失去力量，或是不得不暂时要去进行休眠。从数年到数十年都不会再出现。
正因如此，神灵做出决断了。
而且，希雅察觉到了。
刚才，神灵的气确实有从自己身上移开来。战意、杀意，都从自己身上移开了。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敌意。
那也就是说，神灵打算要离开这个地方。同时，还有要将更具有战力的人给带回来的可能性。
所以，
『我们，是守护成为了母亲的大树的神灵，决定要将汝──』
「等级Ⅶ」
冲击袭击神灵了。毫不疏忽大意也不给予任何反应的超速拳打。
然而那就是，是对像成了当场不会动的东西。用身体强化等级Ⅶ的领域，所第一次使展出去的飞拳。没错，就是拳压！彷佛，就如同某猎人协会的会长！
神灵，没能宣达出旨意，要是能如脱兔那样逃走就好了。
在没能那麽做的缘故下，脸部被咚砰一下而不由得出现一瞬间的停滞了。而且，就在那一瞬间，就永远失去撤退的可能性。
『唔っ，又是奇怪的技──！？』
当忽然注意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她已经不在视线的前方，讨厌的预感从背後而来。
回过头的神灵所看见的东西。
那就是，落下来的红月⋯⋯
「你是不可能从森林的兔子小姐那边逃走的！的说！！」
然後，就错看成一把血色的战槌。
──希雅流变成魔法　红战槌
是藉由血液操作，用血液创造出来的战槌。
它毫不留情地，就往雷化试图要逃走的神灵的未来位置，是像被吸过去一样被挥下去了。
类似地鸣一样的剧烈震动使王都的近郊产生摇晃。王都的人们面临到大气震动般的冲击，而且也往在山丘上的艾力克陛下他们袭击了。
冒出了有如爆炸一样的烟尘。
任谁都倒吸一口气，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紧接着，就发出「啊っ」地声音了。是谁的声音呢。像是被那个声音给吸引了一样，所有人都在仰望天空。
然後，就看见了。
雷云，像是往夜空溶入进去一样消失掉的景象。在它的对面那边，圆滚滚的月亮显露出在窥视着的景象。
不敢置信。虽然这麽觉得，但事实就是在夜空中所发生的现象要比任何事都更胜於雄辩。
风吹拂而过，烟尘放晴开来。
人们的，以及艾利克陛下他们的视线变从天空回到地面上来。
在那里的是，
「呼～～。好久没有过这麽热血沸腾的一战了」
是一名一边在擦额头上的汗，一边在发出很没有紧张感的声音的兔耳少女。
像是四散开来的鲜红花瓣一样散落开来的战槌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伸手就飞过来的维雷多琉根。响起啪地有点响亮的声音来的同时便接住一挥。接着就放在肩上拍打♪
在那样的她的脚下，就有着一颗拳头大小在发出电光的光球一边在鼓动一边在滚动。彷佛就像是抽筋地在抽搐一样。
恐怕是神灵的下场的那个光球，希雅为了不让它逃走似的啾！地踩着。然後，「终於是变老实了」地在说着的同时便强而有力地往光球一指後，就大声地说了。
「反对暴力！就来和平地对话吧！」
她，是成就了打倒神灵这项伟业的真勇者。
是人类的希望。
那是可以明白的。但是，任谁都会想。
那名兔耳少女，是个可怕的家伙⋯⋯⋯
「啊，还有国王大人。舍弃称呼，是第四次了对吧？」
「！！？」
艾利克陛下心想。情况不妙了⋯⋯⋯


◎殴杀勇者希亚编　把人杀掉了吗？
「⋯⋯阿一，快起来。阿一」
非常沉重的脑海里，传来一道很有清凉感的声音。
「⋯⋯阿一。希雅⋯⋯希雅她⋯⋯起来了，阿一」
熟悉又惹人怜爱的声音里，响起总觉得像是陷入在困境里一样的感觉。
一双小手正慢悠悠地在摇着自己。那种触感有如摇篮似的，反而是在勾引人的睡意。
「⋯⋯臭阿一。起来。希雅～」
摇啊摇。然後，咚！地一声重量就压在腹部上面⋯⋯
好想睡。非常想睡。不过，看来最爱的吸血姫大人，好像非常希望阿一可以起来。
被她摇到这种程度，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即使是被睡魔所扰而使头脑很迟钝地在运作着，都会有那种感觉了。
阿一虽然很累，但还是轻轻地将化成了强力磁石的眼皮打开来。
「啊～，月？」
「⋯⋯嗯，是月」
是月大人。像是很焦急一样，亦或是感到很困扰一样，月大人就用那种难以形容的表情骑在阿一的肚子上。
「怎麽了，那种表情。是发生什麽了吗？」
用包含着非常想睡的声音，可是，阿一还并用非常温柔的手势一边摸摸着月的头一边询问了起来。
月，很短的时间里像是心情很舒服一样眯起眼睛了，但又马上重新换上了如同是「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了！」的表情。
「⋯⋯阿一，不好了」
「嗯？我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了吗？」
「⋯⋯嗯，不是。不是阿一不好了。你只是很自然地在睡。倒不如说，我享受一番你的睡脸了」
「啊，嗯。然後？怎麽了？」
「⋯⋯是希雅的事」
「希雅？」
看样子，似乎是希雅发生了什麽大事了。
眯起眼来，开始让清醒过来的头脑运转起来的同时，阿一，便一句怎麽一回事地询问起来。
骑着马的月大人，表情变得很深刻。
阿一被讨厌的预感支配了。心想⋯⋯难道。
是秋叶原化成修罗场了吗？
是战士们发出咆哮了吗？
是突破极限的他们，盯上希雅的兔耳了吗？
或是，已经使整世界行动起来了呢？
将各种浮现上来的可能性消除，浮现上来就消除⋯⋯
就这样，不管怎麽想希雅的情况都很糟糕。
最後，还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从那个化成魔境的城市逃掉吧。
不，月会露出深刻的表情代表的是，或许已经是收到ＳＯＳ了！
那座城市的战士绅士淑女一旦发现猎物时的战斗力，是无法正常去计算的。
至少，都超越了隷属於各国整府的精锐！
「⋯⋯阿一，冷静下来听我说」
「啊啊」
咕噜地吞下了口水的同时，注视着月那就快要哭出来的眼睛，询问了。
「⋯⋯希雅，希雅っ」
「怎麽了！？」
「⋯⋯我在想我或许是个尼特！！」
月如悲鸣般的声音回荡开来了。
滴答滴答地，指针的声音很嘹亮地在响彻着。房间，非常地沉静。
泪眼的月，还是一副相当深刻的表情。
「姑且，先冷静一下」
冷静下来听完後，阿一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阿一先生的脸上写着「真拿你没办法⋯⋯」。如果是月大部分的情况阿一先生都会原谅且会非常宠她，但月的眼神却是变得很不快。然後，就这麽重新盖上被子快要将意识从月身上移开来。似乎可以听见「别睡了，你这个笨蛋」这种声音了。
月，显露出一副深受打击的表情。类似漫画中的哐！这种拟声字。或是，落雷的劈啊！！吧。
月，抓住了阿一那盖住到头部的棉被防壁开始很用力地在拉扯了。
「⋯⋯阿一！臭阿一！听我说！听我说啦！」
「⋯⋯⋯⋯⋯⋯⋯⋯什麽事？」
「⋯⋯我如果被希雅当成尼特的话，或许会震惊而死」
「你是不死身吧」
「⋯⋯心灵创伤是不会自动再生的」
「⋯⋯⋯⋯脆弱的跟豆腐一样啊」
恐怕，对象是希雅才会这样吧。最强的吸血姫大人意外地对喜欢的对象承受打击的强度就很脆弱。
用力地将棉被拉回来的同时，阿一做了妥善的回答。
用力地在拉扯棉被同时，月用认真的表情说起话来。
「⋯⋯我，是这麽觉得。比起被当面说，在不经意的交谈中被说出来会更受伤」
大抵是在家里很闲的人⋯⋯⋯好像，是劈哩啪啦地在吐露出真心话。
来到地球後，希雅对自己的敬意感觉就变得越来越淡了。
好像，将面纸放在衣服的口袋里直接放进洗衣机里面（第三次）时，就被用怒发冲冠的态势给骂了一顿⋯⋯
就连轮到自己去丢垃圾时（第四次）也同样，被狠狠地给飙了⋯⋯
觉得很无奈，将所有的事丢给都苍龙去做时，就被用非常惊讶的眼神给看了⋯⋯
换洗衣物的分类上，经常会被提醒⋯⋯
等一下月小姐！这种时候请不要无所事事好吗。不是有吸尘器～吗，经常会被这麽说⋯⋯
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啊！
「⋯⋯我，想被希雅用非常亲爱又敬爱的眼神看着！」
该怎麽办才好？投以这样的眼神同时，月大人摇啊摇地在摇着阿一。
阿一无言地看向时钟了。然後，就显露出非常难以形容的表情。
「希雅出去二个小时了吗⋯⋯⋯好烦恼啊」
没错，已经⋯⋯经过二个小时了。
期间，这位吸血姫大人就在客厅的沙发上三角座的同时，一直都很闲的样子。
阿一在叹了一口气後，便慢慢地往月伸出手，就这麽把人拉进棉被里了。
「⋯⋯阿一？」
「姑且，就睡一觉吧。睡醒後会很舒畅的」
大概吧，就在心里说了起来。将月当成抱枕的同时，重新盖上被子。
「⋯⋯姆呜。好像被敷衍了⋯⋯」
面对很快地就打起呼来的阿一，月嘟起嘴来的同时，就从他的胸口将头抬起来在仰望着。
专注地注视了一段时间後，月也困了了。眼睛越来越模糊，不对地在寻找最佳的位置。
然後，
「⋯⋯嗯。希雅回来後，就去向她做坚决的抗议吧」
我絶对不是闲人。是在享受什麽都不做的时光！
也就是说，我总是超忙的！这样。
回来时已经都傍晚了吧？希雅，不会提早回来吧？这麽想的同时，月便靠在阿一的身上加入午睡的行列了。
「⋯⋯晚安」
～～～～～～～～～～～～～～～
「早安！」
兔耳，听见妲莉亚那很有朝气的声音。
「⋯⋯早安」
就连回以问候的同时，希雅都一动也不动。而且，她的声音显得非常阴沉。
抱着胳膊维持着一张臭脸，在看着透过房间窗户往丘陵的上面完全升起来的朝阳。
没错，在看朝阳。
天亮了，迎来了早晨。而且，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
「没有来接我」
兔耳也好、眼睛也好，就连嘴角都一颤一颤地在抽搐着。眼睛完全静止不动了。
看了看手表，自从被召唤已经过了八小时。离开家里是午前，在地球已经是过了傍晚进入到夜晚的时候了。是晚餐时间。
那麽，应该会去连络还没有回家的希雅，同时应该会知道已经是处在无法通话的状态了。
但是，没人来接自己。
难道说，是世界之间的距离要比想像中更遥远，魔力上很难办到吗？虽然是这麽认为，但总觉得越是去期待就越是感到伤心。
想都没想到，对面那边，居然⋯⋯只经过了二个小时。
而且，就连被自己不经意的一句话给弄到心烦意乱的月也一样，都没有想到。
（嗯，哎呀，可能是这样吧。一定是魔力方面的问题吧，嗯。听说，就连与托达斯的转移也好像在往更容易在研究中）
希雅想办法在让自己可以接受。
向在那样的希雅的身旁，妲莉亚就用诚惶诚恐的态度行了一礼。
「乌达尔大人，早安」
『嗯』
回答的是，漂浮在板着一张脸站着在眺望朝阳的希雅的兔耳之间的光球⋯⋯雷云的神灵。名字叫做乌达尔。真名虽然要更长，但在人类能够发音的范围，是这麽称呼的样子。
『话说希雅哟。差不多该给我一个反应了。我，被无视到这种程度还是第一次。都不知道该怎麽办了』
飘动着，飘动着。
在给人相当愉快的感觉下，乌达尔先生在向希雅强调自己的存在。
为什麽。虽然只是一颗光球，但总觉得很悲哀⋯⋯
「诶？　什麽事？对不起，我完全没注意到」
『⋯⋯我，可是神灵』
「现在只是一颗球⋯⋯」
『⋯⋯呃，也对啊』
飘～，飘飘地～。
总觉得有在哭的感觉。
那麽，为什麽雷云的神灵乌达尔，会以这种样子待在希雅的身边呢。
简单来说，就是随着希雅那可以连灵魂都产生震荡的殴打而受到心灵创伤的神灵，就处於无法维持住人型的姿态变成光球了。
但是，希雅并没有打算去消灭掉神灵，所以才没有杀了乌达尔。然後，希雅就向感到困惑的乌达尔，拜托他希望可以对话一下。
正面迎战神灵的自己且取得胜利，可是，也很满怀慈悲（？）没有夺走性命，不仅是这样面对更希望可以进行对话希雅，看来似乎使乌达尔非常感动。
更重要的是自己是败北之身。也就是说，在神灵的意志和觉悟上，都败给了希雅这个意思。
那麽，就必须要去回应这麽强大、美丽，又高贵的少女的愿望才行！就是这样。
总之，即便能进行对话，但王都在处在非常混乱之下损害就很巨大。加上夜也深了，必须去应对的事情还如山一样的多。
因此，为了让有功人士的希雅可以休息就来到了王宫中的一间房间。艾利克他们则会在太阳升起後布置好与神灵对话的场所，在事後的处理上奔走着。
然後，到了现在，就是这样子。
『希雅哟，希雅哟。你说的迎接什麽时候会来？』
扑通地，乌达尔就在希雅的头上着陆了，然後上下跳动起来的同时在询问着。明明是光球，能做出类似史莱姆的动作。
「嗯～，这种时候没有来，可能就要多花一点时间了吧⋯⋯」
『没问题吧？母亲露德莉亚分分秒秒都在衰弱。可是等不了十年的喔』
「啊哈哈，我也等不了那麽久」
乌达尔上上下下地在希雅的头上跳动着。与美男子的形态差距非常大。外表几乎就是软Ｑ软◯的。（注：软Ｑ/ぷよぷよ，是东方幻想衍生出来的消珠游戏的NETA）
顺便一提，母亲露德莉亚，指的就是星树所寄宿着的意识。是所有神灵和精灵们的母亲。
将软绵绵的乌达尔放在手掌上，希雅一句「不愧是神。时间的感觉都不一样呢」後就苦笑起来。
「⋯⋯珍贵」
默默地在看着那样的希雅和乌达尔的妲莉亚，不禁就用那副模样嘀咕了。
在她的眼里，似乎是看见了在被从窗外射入进来的朝阳照耀着的同时，尊贵存在的神灵正与美丽的勇者在嬉戏的景象。
彷佛就像是目击到了故事里被讲述着的神话一样，在陶醉着。
「妲莉亚小姐？」
面对正在神游的妲莉亚，希雅微微地歪起头来了。
「对、对不起！因为用人名在称呼神灵大人，那麽亲密的言行与互动就只有存在於书中，不小心就」
立刻回过神来的妲莉亚，便恭敬地行了一礼。
「差不多该做早餐的准备了。在那之前，我想先洗个澡，拜托你了」
「啊啊～，原来如此」
在被引领到房间前就被建议务必要去沐浴，但说到底，并没有打算在完全陌生的地方暴露出无防备，所以希雅便断然拒絶了。
但是，希雅也是一位健全的女性。非常喜欢洗澡。只是稍微擦拭一下身体，总觉得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有人来迎接的话认为是可以放松下来去洗个澡也不会有问题所以才忍耐着，但迟到的话内心就会动摇起来。
话虽如此，也不知道类似乌达尔的神灵什麽时候会跑来。
那麽，面对该怎麽办呢在烦恼的希雅，乌达尔是查觉到她的心情了吧便出声了。
『希雅哟，你在警戒吗？』
「嗯，算是。因为乌达尔先生的同伴可能会前来吧⋯⋯」
『那麽就交给我吧』
「诶？你阻止的了吗？」
『嗯。如果我出声的话就不会有无需多言这种情况了』
面对那种，真的什麽事情都做不了的状态就像在说谎一样的帮忙。不，倒不如说是好意也不过分。
希雅，「这样的话⋯⋯」一句就让兔耳上下在跳动起来⋯⋯
『我也是，好久没有洗澡了』
「⋯⋯什麽？」
『成为神灵，就没有必要性。但是，以前有模仿过人类去洗澡。相当舒畅，我就很喜欢洗澡。去吧，希雅哟，就去洗澡──』
希雅，用力地将手掌上的神大人给握住了。
『希、希雅哟。我，感到有点痛苦。身体里的东西就快要出来了』
虽然乌达尔发出了抗议之声，但希雅显露出来的笑容的压力使话语打住了。
「你不会是想一起去洗吧」
『那、那有什麽问题？』
「你这个臭神っ，的说！」
噗哧っ！！地使握力加强起来。乌达尔很慌张地说话了。
『是这样啊，我明白了希雅哟。是会感到羞耻吧？人之子，会抗拒被异性看见裸体，我是知道的喔』
「就是这麽一回事」
『嗯。但是，先让我说个问题』
「什麽？」
『的确，就性质上我是男神。但是，我很喜欢希雅。有好意的男女是可以坦诚相见的。也就是说，是不会有问──』
使力一拧！！
乌达尔先生沉默了。眼看就快要融化到消失，就是处於受到希雅流铁爪而处在被消灭掉的前一刻。总觉得有位看不见的美男子在翻白眼。
「对不起，妲莉亚小姐。我还是想要去洗个澡，这个可以交给你吧」
「噫！？」
用不快的眼神将神灵大人扔出去。妲莉亚显露出战栗的表情同时拼命地接住了。
之後，希雅便拒絶了侍女们的服侍，悠闲地洗了个澡了。
『希雅哟，好过分啊』
「对不起。神大人基本上都很不讲理，我才觉得不让你昏过去你就会光明正大跑进来」
『⋯⋯』
在王宫内一间很宽敞的房间里。在圆桌的一角坐着的希雅，用严肃的表情在回应乌达尔的抗议了。
从乌达尔的沉默来看，果然是有那种打算的样子。
『又没关系吧。希雅哟，我很喜欢你喔。能打倒我的强大，与贯彻信念的高贵之美。可以迎接你来当伴侣了』
「梦话就留到睡觉时再说，好吗」
一边吃着早餐的蔬菜，希雅一边显露出不快的眼神。在她的头上，就滑溜溜地垂挂着乌达尔史莱姆る。说不定真的是他的真心话。
而，这时候，已经忍耐不下去了！有个男人就用这样的感觉发出声音来。
「喂，希雅！为什麽──」
「称谓」
「唔っ。你不是都同意乌尔达大人了吗！」
是艾利克陛下。到天亮为止整张脸都是大包小包的，是一个帅哥的脸上变成大佛头的国王大人。现在在灵法的治疗下有着一副轻微浮肿的脸。随着以现在进行式藉由灵法所进行的治疗，大概再过几十分钟後就能痊癒了吧。（注：第一句的语意是脸上已经消肿，但头上还有一颗颗的肿包）
另外，在这场早餐会的位子上的人，还有路易斯、葛雷格、菲尔、以及妲莉亚都有列席。
「那是唉，算了，神大人。可是活了几千几万年的存在」
到底，没有打算要强硬地要他冠上称谓的样子。
「再说，如果不将我当成『人之子』而是『女人』来看的话，称谓就有必要做重新考虑了」
很快地将视线移动起来时，乌达尔就飘飘地飘浮在空中了。怎麽看，都是显露出类似「什麽？我什麽都没有听见？」的氛围。
用神～这种感觉投以不快的眼神同时，希雅，无视了还有什麽话想说的艾利克陛下询问起来了。
「话说回来，事後的处理没问题吧？乌达尔先生在这里，我想王都的人们都知道了，但⋯⋯不会出现非常大的反弹吗？」
乌达尔的神罚，往众多的民众身上倾注而下了。
虽说希雅将他打倒了，但没有杀了他这件事，甚至还像游行一样进到王宫内路程上被知道了吧。
就算不是人类的样子，而是以依靠在希雅身边的精灵之光，还不知道他就是被打倒的神灵就很奇怪了。顺利地进到王宫为止，都没有发生「要挡下弱化掉的神灵！」的暴动。
「对神灵的认识，稍微有点呢不协调呢」
用像是贴上去一样的笑容在看着乌达尔与希雅的互动的路易斯，回答了。
「不协调，是吗？」
「是的，希雅大人。虽然是第一次提起，但神灵絶对不是恶」
没错，不是恶。
他们絶对不会轻视生命。他们会守护世界、会守护人们，是爱护生命的存在。没有比他们，更爱这个世界的存在了。
那怕，会二话不说就将村落消灭，纵使会向都市落下万雷，他们都没有恶意，也不会感到愉悦。
「希雅大人，我们⋯⋯特别是，最古老的国家我们巴尔帝德王国的国民，都非常能够理解这点」
『⋯⋯嗯。我们，是不会对爱着的人之子下手的。因为人之子也同样，是一种对世界喜爱的生命之一』
「⋯⋯是的，乌达尔大人。因此，我们，在神灵动手时就会这麽想。是我们『让他们动手的』」
「原来、如此？」
对神这种存在没有什麽好回忆的希雅，就有着有点难以理解的价值观。是要失去了重视的人们，才能充分体会吧。
察觉到的路易斯，苦笑着点了点头。
「就如您所体察的那样，不是所有人都能充分理解。虽然最严重的就是魔王国⋯⋯」
「啊啊，原来如此。因为没办法容许，所以就发展技术来对抗！这样子对吧」
「您说的没错。那就是他们的原则，最初的想法」
艾利克陛下，用压抑了感情的表情注视着乌达尔继续往下说。
「昨晚，正因为有希雅在才没有鲁莽的人。比起对乌达尔大人的畏惧和恨意，你这个希望充满了他们的心。时间一久就不知道了，但⋯⋯即使如此，我国的人民，大家都清楚。是人的罪业，在强化乌达尔大人他们的行动」
「原来如此」
确实，王都的民众，对希雅的身影发出狂热般的欢呼声。
目击到打倒神灵这种伟业，得到了神灵的认同而往希望靠近的出现。比起被执行神罚，或许能被免除神罚更能掌握人心都不奇怪。
作为谍报队员的菲尔，就将从早上开始所调达到的王都民众的感觉，将那个结果说出口了。
「现在这时候都没有暴走起来的迹象呢。哎呀，要感谢希雅酱呢──」
「啊゛啊゛？」（注：引号内的啊，是质问的口气）
「真、真的要感谢希雅亲呢！」
就连面对来自希雅那可怕的眼神而流出冷汗来的同时，菲尔都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称谓在将话给说完。
「⋯⋯骑士团也出现相对的损害了。但是，现在并没有意气用事的人。希雅，是托你的福」
「⋯⋯唉。不客气」
面对葛雷格带有真挚感谢的眼神和话语，希雅叹气的同时就放弃去纠正称谓。不然，每次都会使对话停下来吧。
像只兔子一样，高速地吃起类似红萝卜的蔬菜棒。
面对模样感觉有点在闹别扭的希雅，艾利克陛下温柔似的松开眼角的同时询问了。
「那麽，希雅。好像还没有来接你，怎麽办？」
「这个嘛⋯⋯即便说没有来，倒不如说我认为这几天内就会前来，这段期间就先警戒新的神灵一边等待吧？」
「这、这样啊」
艾利克陛下抱起胳膊思考起来。一会儿就把脸抬起来视线往乌达尔移动过去了。
「乌达尔大人。您怎麽看我们的决心和弥补呢？」
传达出如果愿意接受的话，为了到达星树的所在之地能否帮忙呢这种言外之意。如果神灵的乌达尔同意，圣兽们的妨害也就可以解除了。
但是，乌达尔的声音很冰冷。
『母亲露德利亚，对你们『人类』很絶望。是个被孩子用刀刃指着，感到心寒的父母』
「那是⋯⋯」
『即使如此母亲露德莉亚，还是对你们很慈悲。到世界的平衡崩毁之前。然而，爱着的不只有『人类』。其他的孩子们也必须遵守』
「⋯⋯」
对於自己所提出来的利己的愿望，使艾利克陛下像是感到很丢脸一样咬紧嘴唇了。就连路易斯他们也一样。
乌达尔，如同在定睛不动地凝视着那样的艾利克陛下他们一样动都不动，而微微地在明灭着。
『但是⋯⋯就这样碰触到你们的心以後，我自己，就觉得是不是该给个机会』
「乌达尔大人⋯⋯」
败给希雅，就这麽贴近在身边，就能理解到一部分的人类确实有在自我反省。但是，作为结果，在神灵还是认真行动起来的时间点上就已经是『太迟了』。所以，在沟通已经无法做出任何努力的时间点上，没得商量的神罚便倾注而下了。
『⋯⋯我会帮忙。因为也是希雅的请求。可是，我几乎失去力量。做不了什麽大事』
「连前往星树的路也是吗？」
『嗯。即使听的到我的声音，母亲也不会接受吧』
更重要的是，乌达尔继续往下说。声音很严厉。
『问题的根本不是灵素的枯竭。是贪婪的人心。这点，你知道对吧？』
「是」
『我们都知道。人之子就像是会被风给卷起来的树叶。固定下来的价值观，是不容易改变。不会改变的。被用力吹，就会漂动起来，在抵达终点为止是不会停止的』
正因为这样，就必须要有可以将风消灭掉的冲击。
「我们的援救计画⋯⋯如果是没有意义的话，那该怎麽做呢？就不能拯救人之子吗？」
『改变不了的吧』
流过沉痛的空气。因为援救计画，遭到守护星树的神灵自己给否定了。类似愿望被拒絶了一样。
而，这时却是响起了不同的轻松语气了。
「那就要更努力地前去星树小姐那边去了呢」
面对全然不在乎的氛围，使艾利克陛下他们都大大地张起嘴来。因为，明明刚才援救计画都被否定了但他们的脸上却是布满了在说什麽啊似的感到困惑的表情。
「希雅。你没有听到吗？不会去拯救人类这件事，刚才有说了不是吗」
「那，要放弃吗？」
「这、这个──」
「不可能吧？因为就必须要放弃重视的人的生命。那麽，就不要说一些没有建设性的话，要先行动起来」
说起来，就这样希雅往下说起话来。现场的注意到，全部都往希雅那边集中过去。彷佛，就像是在注视着漂浮在黑暗中光芒一样。
「不答应就不道歉，这样是不行的。如果做了壊事，即使不被原谅也要道歉！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诶、啊，是、是啊⋯⋯」
「对。⋯⋯确实，大家要改变会很困难吧。但是，艾利克先生你们改变了。是有打从心底在反省，才会拼命地挣扎不是吗」
希雅，莞尔笑着说了。
「所以，乌达尔先生也才会被你们打动。同样地，星树小姐或许也会认同艾利克先生你们」
说到底，只是『或许』。希望渺茫。是处於必须要赌上一赌的劣势。
但是，
「不管是絶望的状况也好，会令人想哭出来的现实也好，都完全没有可以去放弃的理由。因为还有可以拼命、去努力的理由」
因为，
「未来，如果拼命去努力就能改变。至少，我是这麽相信的」
如果有言灵这种东西，那正是她的话语了。而，艾利克陛下他们想到了。
巴尔帝德王国，有流传所谓最古老的灵法就是言语这种东西。即使没有注入灵素，话语还是有力量的。那就是，指言灵这种东西。
任谁都忘了呼吸，被像是晴朗无云一样在让眼睛闪闪发光少女着迷着。
「不管前方有多黑，跑过去就行了！到哪里都可以。一定会往连接美好的未来的方向而去！总而言之，就先从那里（重新）开始吧！」
肯定，她是会这麽做的吧，不必说也能明白。会为了期望的未来，而总是全力以赴。
哈啊，吐露出这种颤抖的声音了。是艾利克陛下。是心中，有一股会让人觉得要燃烧自己的热烈情感，和对眼前固执的少女，所拥有的无法言喻的强大情感，而大大地吐出了一口气。
对很早就失去父王，从还是少年就当上国王就一直走在救援计画的最前的他来说，时常都被一股难以表达出来的压力在压迫着。
正因如此，在得知勇者这种希望不是希望後，就认为在也站不起来了，越是感到恐惧就越是拒絶勇者召唤，使他的身心在发出悲鸣。全身，就像是扛着千斤巨石一样非常沉重。
那是怎麽一回事啊。一句话，就使自己变得很轻松。
「⋯⋯啊啊，是啊。希雅说的没错。反正没有退路了。那麽，就只能去做能做的事情了」
用平稳的声音，然而，却是用比刚才还更强而有力的声音，艾利克陛下下定新的决心了。
於是，与艾利克陛下同样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来的路易斯，将充满慈爱的目光往希雅那边移动过去的同时，就接过艾利克陛下的话往下说了。
「嗯。在人类否定能否可以继续生存之前，姑且就不道歉。不论结果如何，区分任何事都是大事」
不论是葛雷格或菲尔，就连妲莉亚，都往希雅投以种类不同充满热情的眼神继续往下说起话来。
「⋯⋯首先，就先看看自己吧。要让星树知道，人的诚意还没有用尽」
「是啊。因为不采取行动就没有意义了」
「虽然是不成熟之身，但我也会拼命努力的！」
看着那样的艾利克陛下他们，使乌达尔的明灭变得有点强烈了。虽然没有说话，但总觉得看起来很高兴。
艾利克陛下，向希雅投以热情的眼神，就这麽归纳出今後的方针了。
「那麽，在等待希雅的家人前来的同时，就先致力於联合部队的编制吧」
所谓联合部队，就是除了巴尔帝德王国的艾利克陛下和路易斯他们之外，聚集了包含魔王国和兽王国的国王在内三国最强的精锐所组成的混合部队。
在以前就有制定出计画，在已经是晚上且使者出发之下，几天之内应该就能集结好了。
如果有人类最强战力加上能打倒神灵的希雅在的话，虽然到达星树所在之地的可能性就会变高，但按照艾利克陛下与希雅定的约定，打算先要等希雅的家人前来的样子。
「话虽如此。希雅」
「『什麽事？』
就连舍弃掉称谓而感到有点火大的同时，希雅都还是一边在擦吃完早餐的嘴巴一边回答了起来。
视线移动过去後，不知为何艾利克陛下的眼睛就模糊了起来。视线也同样，总觉得是感到很羞愧而移开了。
搞什麽啊，变得这麽柔弱。不管怎麽看，希雅都有一种这家伙好恶心啊的想法。
艾利克陛下，『身为国王，在关於万一的事态上，必须要好好地去交换一下意见』故意以这麽一句话作为前提，说起话来了。
『假如，只是假设。没有来接你──』
『会来的喔』
希雅的表情很认真。但是，艾利克陛下，是国王之身即便整张脸都大包小包的都还是一个敢舍弃称谓的健将。相信未来会改变的他拼命在努力！
「可是，啊。有说天亮之前就会来，但结果却没来。只是，有个万一这件事也──」
「不可能」
「是、是假设。因为没有可以回去的方法──」
「我就算死都要回去」
「如果没有的话！就一直留在这里也可以吧！那种情况，会很寂寞的吧。在我们这边创造出新的家人也可以吧。这种情况，对外你因为是勇者所以有个适合的对象会比较好。比如说，王家的人或──」
「请等一下，陛下」
看样子是被揍的还不够的样子。好吧，就用月小姐亲传的粉碎，让你当女王好了。而，就在希雅沈下腰来的时候，路易斯就把艾利克陛下的话给打断了。
眼镜反射起来。嘴角虽然浮现出笑容，但微妙地很有魄力。（注：这里是NETA 腹黑眼镜的城惠）
「我不否认希雅大人是勇者。虽说是作为勇者被看待，但王家的人比较适合这件事还言之过早」
「⋯⋯你说什麽？」
「说起来，不成为王妃就没有所谓的安稳。我反对，让希雅大人背负这种重责大任」
「嚯。那麽，有其他适合的对象吗？」
「这就要看她的意思，我是无所谓。啊，但是请放心。不会让陛下您心烦的。因为希雅大人的事，会由召唤她的我来负起责任照顾的」
艾利克陛下的额上劈哩地浮现出青筋了。相对地路易斯的笑容也变得越来越深。可是，眼睛完全没有笑意。
「⋯⋯唉，搞什麽啊，这种状况」
面对突然展开来的舌战，使希雅藏不住困惑。
在这段期间哩，这次换成葛雷格提出「她是武人。那麽，骑士团长的我会比较适合吧」这样的话来，与之相对地菲尔便说出了「适合或什麽的，葛雷格几乎沉默寡言不是吗！这一点，如果是仆就会比较轻松愉快，我想可以让希雅亲开心的」这种话。
然後，这次，
『⋯⋯呼嗯。希雅可是将我打倒的才女喔。不该将这件事交给人之子吧』
而。连乌达尔有加入战斗了。
「连乌达尔大人都⋯⋯好厉害，希雅大人。真受欢迎呢！」
「诶？啊～，是这样吗？」
「没错！」
双手竖起了大拇指。妲莉亚用一如既往的动作在告知正确解答。
应该都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态度了，但艾利克陛下和乌达尔方面明明都揍过一顿了，但为什麽会变成这样⋯⋯使希雅感到很困惑。或是，他们和缇奥是同类吧。抖Ｍ的国王和神大人，老实说，很令人难以忍受。
（话说回来，我已经有阿一先生了。将有老公这件事说出来，就不会被小看了吧⋯⋯）
希雅虽然厌烦地皱起脸来，但这时候变成「咦？」了。
（这麽说起来，我有说过已经有老公了吗？）
仔细想想之後，从隐匿情报这个观点来看就只有说出『家人』而已。
左手的无名指上，正戴着在从托达斯回到地球之前所德到的戒指。是魔王的新娘的证明。以地球的法律虽然不是配偶，但却是被公认的人妻。
可是，现在谁都没有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不定这边的世界并没有结婚戒指的概念也不一定。
在不需要在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下，想到应该要明确地说出来时，希雅就开口了。
「那个～，其实呢。我，先说──」
就在那一瞬间，希雅便一脚越过了桌子，在对面落地了。
「⋯⋯嚯。反应很出色。我应该都完全消除掉气息了」
是带有佩服和感兴趣的话语。而且，还是会给予异性强烈刺激非常风流的声音。
不知何时，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一名男性就出现在房间里面。就在希雅刚才坐着椅子的正後方。
一头很艳丽的黑色长发。细长又知性的眼睛。是一名有着妖艳如紫水晶般在闪耀的眼睛及美貌出众的男性，还穿着一身漆黑又豪奢的衣服。
手虽然伸出去，但却是就停在了椅子上缘。从位置来看，是打算要去抚摸希雅的头发吧。
面对貌美又露出艳丽微笑的男人，使得一拍後回过神来的艾利克陛下发出惊愕的声音了。
「亚罗刚殿！？为什麽阁下会在这里！」
「很抱歉，这种突然到来的访问，艾利克殿。在勇者的召唤和打倒神灵这等大事上，就没办法平心静气了呢」
「使者应该还没到才对⋯⋯不愧是魔王阁下。壊习惯，依旧不变」
被称为是亚罗刚的男人耸了耸肩膀。令人惊讶的事情是，他正是雷帝德魔王国的魔王陛下。恐怕是让部下在王都进行监视，利用某种手段很快地掌握到情报了吧。
话虽如此，只身一人，就突然来到王宫的房间内也可以说很没有礼貌。
那麽很没礼貌的亚罗刚魔王陛下，就把视线往人在艾利克陛下後面的希雅移动过去了。然後，突然笑起来的下个瞬间，整个人就消失了。这麽感觉时，一瞬间就出现在希雅的眼前。
「哇哇」
太过近的距离，使希雅往後退了好几歩。来到後面就是墙壁的地方。
「初次见面，勇者殿。我是雷帝德魔王国的国王亚罗刚・斯贝尔皮亚・雷帝德。没想到，打倒神灵的人，居然是这麽惹人怜爱的女性。务必，请你让我一听你的名字」
浮现出笑容，魔王陛下很积极地就接近而来。非常动人的美貌，和一身妖艶氛围，如果是一般女性是会陶醉的吧。
「啊，好的。初次见面。我叫希雅・郝里亚」
「希雅⋯⋯连名字都很好听」
强化微笑。真是个魔王大人。似乎很了解自己的美貌的使用法。来到伸出手就能碰触到的位置，并且身体还往希雅靠近过去。
艾利克陛下他们，不由得就试图要去阻止，但
「什っ，是障壁！？亚罗刚阁下，你打算做什麽！」
「怎麽，只是稍微想得到一点和希雅二个人相处的时间而已。艾利克殿昨天就和她在一起了吧？很不公平不是吗」
说着说着，回过头去的亚罗刚魔王陛下，就向因障壁而无法靠近的艾利克陛下他们露出嫣然的微笑了。
然後，就将手往靠在墙上的希雅的脸的旁边伸过去了。是所谓的壁咚。笔直地，在很近的距离下注视着希雅的眼睛。
「那个，你太近了可以离开吗？」
「⋯⋯嚯」
一般来说，在这种时候大多数的女性都会着迷吧。他自己，似乎对自己的魅力有着絶对的自信。虽然确信不会有不因自己的迫近而着迷的女性，但却出现在他的眼睛里了。
面对完全没有动摇又感到很困扰的希雅，亚罗刚魔王陛下用越来越感兴趣的模样，伸出另一只手了。
目的地就是希雅的下颚吧。这就是所谓的抬下巴。
「被做这种事情，就不可能会抵抗了。即使是一国的国王，我也不会客气的喔？」
突然，一股会使人哆嗦起来的恶寒便袭击亚罗刚魔王陛下了。不禁，就使手停下来。
「⋯⋯那麽，如果你要克服那种抵抗的话，就成为我的人吧？」
面对很有意思的说法，再次把手伸出去了。
因此，
「呼嗯っ」
「唔？」
希雅肘击了。朝背後的墙壁。伴随着轰鸣声音後方的墙壁化为粉尘粉碎开来。
──希雅流　壁咚
除了阿一之外在被壁咚的时候，粉碎掉墙壁就会因为没有了墙壁而无法壁咚的技能。
有了空间并往後退一步的希雅，向人在亚罗刚魔王陛下背後试图要解除障壁的艾利克陛下他们显露出微笑并挥拳了。
一瞬间艾利克陛下他们就察觉到了。用「噫～～～っ」这种感觉，往旁边扑过去从射线上避开来。
紧接着，
「等级Ⅶ」
「！！？」
压力一瞬间跳升上来了。
从自己的美貌、立场、状况来决定高度的亚罗刚魔王陛下，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给我去死，没有慈悲。的说！！」
睁大着眼睛，试图要做些什麽但最终什麽都做不了，脸部挨了一记连神灵都能捕捉到的神灵的神速之拳而遭到吞没⋯⋯背後的障壁碎散开来，变成闪亮亮的粒子雾散了。
见状的希雅，
「啊，咦？　⋯⋯难道说，杀掉他了？」
虽然没有打算要做到这种程度，但⋯⋯
就这样，希雅流出冷汗来了。


◎殴杀勇者希亚编　现在的我，是一阵风！的说！
时间来到太阳就快要高挂在头顶的时候了。
在巴尔帝德王国的王宫内的中庭一角，响起一阵很可爱的鼻歌了。
「哼哼～哼♪　哼哼～嗯♪　你好慢喔阿一先～生♪　快点来啊月小～姐♪　南云家的的～，小兔兔在这里哦～♪」
订正。是超越鼻歌的原创歌曲响彻开来了。是希雅唱的。
兔耳上上下下在跳动、兔尾左右摇摆起来的同时，妲莉亚等多名侍女们正微笑着在看着希雅的样子。
希雅，如果是在中庭内一边玩赏盛开的花朵一边在哼歌的话，就会形成一副美少女在与花嬉戏更加令人陶醉的景象吧。
很不巧，希雅现在却是在疼爱着一块生硬的钢铁。
「痛痛飞走了～，我的挚友～休钛弗～炭♪」（注：这里的挚友，在这边是写成そうるふれんど，Soul Friend）
是希雅的莫逆之交──魔力驱动二轮车的休钛弗。
挨了数亿伏特的雷枪而遭到轰烂的爱车。虽然到处都有破损，但就这麽在中庭里慎重地进行调查时，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什麽致命性的损壊。内蔵的兵器没有被引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现在正是灌注着慰劳的心意在洗车吧。
那麽，在吃早餐时意外地出现的亚罗刚陛下，正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被希雅杀掉了，但为什麽却可以像什麽事都没发过一样致力在保养休钛弗呢⋯⋯
其实那位亚罗刚魔王陛下，好像是类似分身的东西。姑且是连路易斯都能够使用的灵法。
因为身体是用灵素创造出来的，理所当然，飞行也是可以做到的。随着与灵素的结合所进行的再构筑，便能做到拟似转移。速度上要比肉身的移动要远远快上许多，所以多半会被用在传令等方面。
虽然是很方便的灵法，但到底只是用灵素创造出外表类似幻象的东西，原本就不具有实体，更不能去使用术式。
但是，这部分就不愧是魔王了。可以用本身的实力和技术使其拥有实体，还能透过一定程度距离的远距离操控来使用灵法，就能创造出与本体相差不多的分身了。
话虽如此，即使是身为魔王，但似乎『希雅流笔直而来的右直拳』是超脱於他的想像之外的样子。
其威力和速度是理所当然的。也有在整张脸被年轻的少女给痛揍了一顿这种经验上的意思。
看见碎散开来化成闪亮亮的粒子的亚罗刚陛下，使艾利克陛下和葛雷格显露出抽搐的表情，路易斯则露出莞尔的笑容，菲尔是铁青着脸，而妲莉亚则是比粒子要更闪耀的表情。
在一股相当难以言喻的气氛中，为了去确认突然来访的亚罗刚陛下的真意，便暂时解散，因为希雅也没有什麽事，便就这麽慰劳起休钛弗来了。正用附属在车上的海绵仔细地在擦着。
（说起来，还没将阿一先生的事给说出来呢⋯⋯）
忽然回想起来，希雅怎麽办呢地停下手了。
是意外地受欢迎期到来了。是一种很接近於是困扰的感觉。不管怎麽说，希雅直到与阿一相遇为止都是被一族给隐匿起来生活的。直到遇见阿一，不曾有与家人以外的异性有交流。
而且，自从在费雅贝鲁根内被发现到其存在後，就拼命地在充满恶意和敌意的海中在游着。就连与阿一相遇後也一样，都没有遇到过纯粹对自己有好感而都是想把自己当成奴隷的人。
当然，就在会对希雅投以相当好感的人就只有阿一一人的关系下，虽然也有没有半个人敢对她出手，但⋯⋯
总之，她几乎没有受欢迎的经验。在来到地球後，并非没有被希雅的容姿所吸引以攀谈来进行街头告白（对一部份的同班同学们来说是被称为街头勇者）的人。
但是，身边大多时候都有月她们这群美女・美少女在，目光也当然就会往她们转移过去，也因此对『自己很受欢迎』这种印象就很薄弱了。
而且，最近几乎都没有过了。在阿一制作出认知阻碍的神器之前，阿一的存在就很轰动。已经是到了，敢对希雅出手的男人，与其说是街头勇者倒不如说是奇葩的自杀志愿者的状况。
（呵呵呵～，有我们在才使阿一先生的心很平静，不过，也会因为我们的事而马上转变成魔王模式）
心情很好地在唱歌的同时，希雅很专心地在替休钛弗洗车，
（最迟应该会在明天，或是後天左右来接我，到时候再介绍就好了吧～）
稍微想了想之後，一如往常在希雅的头上发光着的史莱姆乌达尔就出声攀谈了。
『⋯⋯真是了不起的东西啊』
「诶？　什麽意思？」
面对感到困惑的希雅，使乌达尔在休钛弗的上面蹦蹦跳跳起来的同时的继续往下说了起来。
『挨中了我的雷，为什麽能只是损壊了一部份的装甲就没事了呢？　是怎麽一回事』
「倒不如说，对於只弄壊了一部份这件事最感到惊讶的人是我」
『那把战槌也是如此。最终都破壊不了，只能罢手。即便是神灵武具，我都不知道有强到那种程度可以感到自豪的东西』
「神灵武具？　那是什麽」
乌达尔说，运用了灵素的道具可以称为是灵器，其中由神灵亲自锻造出来的武具好像就称为是神灵武具的样子。与灵器截然不同具有强大力量。
事实上，艾利克陛下所拥有的大剑就是。那也是王国代代相传神灵武具之一，名为『塔尔纳达』，具有可以能够操控风的能力。
「嘿⋯⋯以我们的说法就是神器呢。但是，如果是乌达尔先生你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即便现在是敌对也不会夺取吗？」
『那是因为在人身可以使用范围内，不论怎麽使用都不及於我们』
正因如此，就必须要有类似希雅这种规格外，或是类似亚罗刚陛下那种很突出存在。顺便一提，乌达尔说，路易斯同样拥有接近於亚罗刚陛下的力量。在他以全力进行施展的状态下，去与使用神灵武具艾利克陛下联手，就能成为和亚罗刚陛下同等之上的威胁。
「但是，在袭击魔王国时就被击退了吧？」
『不是我。是欧洛斯』
「欧洛斯先生？　是别的神灵先生吗？」
『嗯。他是大地的神灵。在来到这边之前虽然有碰过面，但欧洛斯说，有存在魔王且国家还有灵素兵器就会是个威胁了』
这时候，从光球的本体就能察觉的出来正弥漫出一股阴暗的氛围。
『大地，在发出悲鸣的样子』
「大地的悲鸣，是吗？」
『那个国家产生出来的东西，会连根将大地的灵素给吸取殆尽，不仅如此更还会去吸取大地的精灵而造成破壊的样子』
彷佛，就像是世界在发出悲鸣一样。所以，才会招惹到欧洛斯。
好像，遭受到惊人的破壊而伤到了欧洛斯的灵魂，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撤退了。但是，他却也再听不到大地的悲鸣。
『就客观的情况来看，招惹到欧洛斯是一步壊棋』
持续进攻下去，说不定魔王国就会沦陷。最终，只是将问题往後延而已，悲鸣或许还会继续出现。
正因为明白，即使如此才没有进续进攻，正是欧洛斯的恐怖的缘故。自己遭到消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灵这些孩子们的悲鸣。作为神灵，作为神罚的执行者，可以说是不应该的失态吧。
但是，
『我没办法去责难欧洛斯。因为我能体会，他的心情』
「是这样啊⋯⋯」
该怎麽说才好呢。希雅，轻轻地将在休钛弗上模样显得很消沉的乌达尔，给移到手掌上了。找不出话来，只能安慰似的在抚摸着。
总觉得，希雅心想。
在地球这种充满情报的世界哩，有听闻过许多事物。这个世界的问题，和地球面临到的很类似。
人口爆炸、资源枯竭、大地和大气的汚染⋯⋯⋯异常的气象就是神灵。听得见自然界所发出来的悲鸣与听不见的世界，是哪边比较幸运吧。
希雅不明白。虽然不明白，不过，在看着一副无精打采的乌达尔时，就没办法不去管他人的事情了。
而，就在这时候，就看见视野的一角就忽然有了一道在明灭着光芒。喔呀？　地当兔耳往一偏歪过去的同时将视线移动过去之後，就看见那个地方就有着与乌达尔很相似的光球，就聚集在立放在附近的花坛中的维雷多琉根的四周了。
『是我的孩子们。雷的精灵们。会出现在人类面前是很罕见的情况。是我在的关系吗？』
「说起来，最近精灵先生们也很少会靠近人类的聚落呢」
是雷云的化身在身边才敢放心出现吧。可是，他们与其是往乌达尔那边聚集，不如说看起来是对维雷多琉根很感兴趣的样子。一部份还来到休钛弗这边。
「神器是很罕见的吧？」
『唔嗯。不，不对吧。希雅哟。这把战槌和二轮的交通工具，是不是具有可以将雷蓄积起来的性质呢？』
「诶？　雷是吗？　⋯⋯啊啊！有的！」
拿起维雷多琉根，使魔力流动起来让机关之一作动起来。紧接着，维雷多琉根就放出劈哩劈哩地电光了。
雷的精灵们，「哇～～っ」地开心到都聚集了起来。
「姑且，是附带有蓄电的组件。虽然是一种在交戟时可以让对手触电的机能，不过，直接把对方揍飞会比较快就没用过呢～。所以，不小心就忘记了～，啊哈哈」
『唔、嗯。这样啊』
身为被揍飞之身感觉不太好笑。在乌达尔感到有点尴尬的时候，希雅也让自己的身体进出青白色的电光。
「这也是身体操作的一环我虽然是可以将电气缠绕起来，但到底只有静电的水平就能用来做恶作剧」
在月化成吸尘器而真正的吸尘器还没退休之前，会让屁股一坐这麽去使用。发出「咿呀！？」地很可爱的悲鸣，一边压住屁股一边蠕动起来在移动的月显得很可爱，事实上最近很像很中意这麽做。
原先是为了在早上去叫阿一起床时遇到他会赖床所学会的，但『缠雷』对阿一没有效果，背後也有故事。倒不如说，反过来会因为触电而被拉到床上。老实说使用『希雅流早安（物理）』还比较快。
正当远远地在观望着的妲莉亚她们捂着嘴巴「嘛！」地一句在看着裹上了青白色的电光的希雅时，同样地「嘛！」地吓了一跳的雷之精灵就聚集过来了。在希雅的四周，像是在跳舞一样绕圈圈了起来。
『⋯⋯看样子好像很喜欢你。希雅哟，精灵们在你的身边会觉得很舒服，显得很开心喔』
「是这样吗？　呃，哇哇っ，请不要玩我的兔耳！咿っ！？　不可以进到衣服里面喔～！啊，请不要拉我的头发！」
精灵们叽叽喳喳地很开心似的在跳舞。
看着对希雅很亲昵在被戏弄着景象，使乌达尔真的显露出很平静的氛围。刚才那副沉痛的模样就像是玩笑一样被一扫开来了。面对人和精灵的亲昵模样，而且是应有的样子，也使他自己都觉得很开心。
更重要的是，希雅被投以的感情也非常温暖。不，倒不如说很热情。
『可是，希雅哟。雷的力量派不太上用场，身为雷云的化身可不能置若罔闻的啊』
「就算你这麽说，乌达尔先生要是有体验过我的战斗风格的话就很清楚了吧？　在用战槌这种超笨重的武器进行交戟时间点上，会出现不利自己的空档是不会改变的巴。仅限於把对方打飞的时候」
『也就是说，一瞬间的接触──即使是打击如果能对对方施加雷击就会非常有效果了吧？　或者说，像我一样放出雷击也是可以的』
「这个嘛，是没错啦」
『嗯。那麽就试试看吧』
乌达尔蹦蹦跳跳地，就往维雷多琉根移动过去了。然後『孩子们哟，借给我力量吧』地向精灵们发话且聚集起来後，便一起往维雷多琉根的内部消失了。
「诶？　等一下乌达尔先生？　你要做什麽？」
『嗯嗯？　这是什麽？　完全搞不懂啊。但是啊，总觉得制作的相当复杂。果然不能小看异界之子⋯⋯⋯呼嗯，是这种感觉吗？』
总有一种讨厌的预感，希雅像是在挥动小槌子一样挥动维雷多琉根了。同时「乌达尔先～生，不要擅自进到里面～」地在说着。
可是，仔细想想之後就感到非常不妙了。不论是乌达尔或是精灵们全都是雷的化身，而且维雷多琉根是满载着弹药的兵器⋯⋯
『就让你拭目以待吧！我这位雷云的神灵乌达尔，要授予希雅・郝里亚新的力量──』
进出惊人的放电，维雷多琉根放出电光和闪光。那种模样，彷佛就像是某复仇者联盟中的◯神所持有的槌子。
然後，弹开来了。与爆炸声一起。
希雅一边「呜哇～」地发出悲鸣一边手忙脚乱，被吹飞出去的乌达尔和精灵们就高高地在空中飞舞。就连在远离开来的地方守望着的妲莉亚她们都「呀～」地发出悲鸣同时咕噜咕噜地在翻滚了。
维雷多琉根发出咻砰的地鸣声掉落下来了。从称作是坑洞的洞穴中在冒出黑烟。外殻没有损伤可以说是阿一的本事很厉害。似乎对万一的引爆有准备，有好好地做好战槌本身没使用就不会有事的对策了。
话虽如此，装填好的弹药系都清空了是必然的吧。作为战槌的机能虽然没有破壊到，但射击系的组件没有阿一检查过就可能会有危险。
面对扑通地掉落下来的乌达尔史莱姆，希雅一边在拍掉身上的黑灰一边送以不快的视线了。
「让人拭目以待的结果，就是要使我的搭档变得很凄惨的吗？」
『不能理解』
对本身不了解弹药这种东西乌达尔来说，似乎就了解不了为什麽会爆炸的样子。
希雅手指往乌达尔史莱姆一指之後，便浮现出青筋说了。
「难道说，是要那麽做吗？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是打算趁现在去破壊我的武器吗？」
『你误会了。是为了希雅着想所做的事。如果是这种武器感觉就能神灵武具化了』
「但是爆炸了」
『嗯，爆炸了。在那之前，我的力量就无法顺利蓄积起来。如果是世界相异的话物质的性质也会相异⋯⋯⋯如果将纯度高的灵石崁入进去我想可能会比较顺利，但⋯⋯』
「唉，我相信是你的善意之举。谢谢你，乌达尔先生。但是，禁止再继续用我的搭档尝试了」
没有打算将自己的搭档交给阿一以外的人。面对明确地告知禁止进入维雷多琉根的希雅，使乌达尔感到失落了。是赚取好感物失败的人⋯⋯类似这种感觉。
而，这时有一阵显得很慌张在往这里接近过来的脚步声响起了。
「希雅！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什麽事情了！？」
赶过来的人是艾利克陛下和葛雷格等近卫骑士们。似乎是听到爆炸声而跑过来的样子。
面对蹲着在对乌达尔史莱姆发脾气的希雅，以为难道是受了伤才会蹲下来的艾利克陛下，便气势冲冲地靠近而来了。
从伸出来双手来看，恐怕是打算将人给抱起来吧。
当然，希雅很快地就翻过身避开来了。艾利克陛下发出「啊」地声音失去了平衡。然後，就这麽将失落的乌达尔当成了垫背。
尴尬的气氛流动开来。
「您没事吧，希雅大人」
「啊，是的。⋯⋯很对不起」
葛雷格近卫骑士团很担心地往像是什麽事都没有一样往希雅跑过来。希雅苦笑着给予了回答。
这段期间，不晓得是愤怒还是感到羞耻整个人噗噜噗噜在颤抖的艾利克陛下站起来了。
「⋯⋯很抱歉，乌达尔大人。让您成为垫背了」
『⋯⋯无妨，我原谅你』
总觉得，有一种身为男人的心情相通的气氛形成了。好女人的壁垒虽然很坚固，但却产生出超越了人和神之间的隔阂的友情⋯⋯或许。
像是什麽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站起来的艾利克陛下，咳哼地咳嗽了一声。注视着希雅的同时开口了。
「不用太过担心。你如果有个什麽，我会⋯⋯」
「那～个」
眼睛里所寄宿着的热很惊人。究竟是为什麽，让他会对自己抱持着这种情感呢，希雅完全不了解。是类似街头勇者们那样被容貌所吸引～好像不只是这样，充满热意的想法透过空气传过来了。
就再适度地，不当一回事等待阿一来了再说自己已婚就好了～心想，也许不该这样，使希雅再次要开口将事情给说出来。
可是，是中了什麽诅咒了吗。又有妨碍到来了。而且还是非常紧急的通知。
「陛下っ。收到来自魔王国的通知──您在做什麽，陛下？」
是藉由灵法移动过来的吧。乘着类似流光一样东西前来的路易斯，就在进行报告时，便目击到艾利克陛下伴随着充满热情的目光将手往伸过去的模样了。让眼镜反光起来的同时就用没有笑意的笑容询问起来。
「我、我在确认有没有受伤──」
「不是吧？　不如说请不要碰我」
被希雅还以没有半点娇羞之意的言语之刺了。刺中艾利克陛下的心。因为毫不留情只有疼痛而已。
顺便一提，希雅若无其事地将距离给拉开来更自然地遭受到伤害了。物理上的距离等於心的距离。
「话说回来路易斯。你是来报告的吧？　说吧」
「那个，是的。陛下，亚罗刚魔王陛下来访的真意已经辨别出来了。他的部下，收到来自本国的传达前来告知了」
「谍报员混进来这件事，算了，这种时候就先不管了。然後呢？」
「是。魔王陛下的目的是──请求救援」
艾利克陛下的眼睛大大地睁开来了。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紧绷起来显得很急迫的时候，路易斯详细地报告起来。据说，大地的神灵欧洛斯，再度给予魔王国神罚了。而且，这次似乎还率领了天人族的大部队。
已经来到，在过半天就能抵达魔王国的首都的距离。
「亚罗刚阁下会非常识地来访就是这个原因啊。连半点动摇都看不出来⋯⋯是内心很焦急吧？」
艾利克陛下用完全可以理解的感觉点了点头。希雅也同样深深地点头了。
「原来如此。会向我迫近，就是要确实将勇者引诱过去吧」
「不，那个人的本性就那样。看见美女就会求爱个不停。而且，他还对你拥有非常大的兴趣」
「无法理解」
一说到被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给看上的时，而且，再结合艾利克陛下他们会称呼他『魔王』来看，实在会惹人生厌的吧。
而且，明明是来请求救援结果却变成来求爱，即便被痛揍一顿使得请求救援造成延迟都不能当成是笑话。那种人假使自称是『魔王』，都会希雅的不快指数来到破表的阶段。
为了讨厌的感觉而摇了摇头，希雅便为了改变话题像乌达尔搭话了。
「虽说还有半天的距离，但欧洛斯先生的移动速度不怎麽快吧？」
『也不是那样。他是大地而采取的人形的模样。大抵上具有人之子十个人的大小，不过，大小是可以变化自如的。如果变得越大，移动起来也会加快』
看样子，欧洛斯的模样似乎是类似巨大的格雷姆的东西。通常，从有十名人类左右的高度来看，大概就低於二十米左右吧。如果进行巨大化，会因为歩幅的关系而使移动速度跟着改变。
但是，这样一来要特意花上半天的时间的理由就不明了。察觉到这种疑问，乌达尔呻吟似的回答了。
『是明确地做出觉悟了吧。这次，不论被做了什麽都絶不会退让、吧。同时，还要去逼迫那个国家的人们做好觉悟』
放慢脚步，就和死刑犯步上绞刑台的楼梯是同样的意思吧。自己每走一歩，魔王国都会往上走一阶。
『要怎麽做？人之子哟。这个国家的王啊』
乌达尔的严厉之声，响彻开来了。不认为会是直到目前为止身为史莱姆会有的充满威严的声音。那毫无疑问，是神的提问。即便没有眼睛，都可以很清楚乌达尔的视线是往艾利克陛下面对过去的。
艾利克陛下，紧紧地握着拳头、咬着嘴唇，显露出有如是在忍耐痛苦的表情。很清楚他正接受很深的纠葛的折磨。
就一般来看，抛弃今後还不可能会舍弃野心的魔王国，某种意义上会是最好选择。如果他们因神罚而灭亡的话，就能消除掉要去与精灵协调这项未来的担忧了。
是很合理的考量。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国王最好的选择。正因要牺牲什麽、要什麽活下来这种取舍选择，是王被课以义务的缘故。
然而⋯⋯
「我们是同族，而且去舍弃拐弯抹角地去订下约定要相互帮助的对方，在今後的未来还有办法与精灵先生们生活下去吗？」
突然间，艾利克陛下，不，是在场的所有人的视线都移动起来了。是一边在确认维雷多琉根的情况，一边无若其实这麽说出来的希雅。
「希雅⋯⋯但是⋯⋯」
「啊哈哈，不要太过在意了。我不是国王，国王会友的考量我是做不到的。刚才的话，到底是我的想法」
因为想得很简单，所以从理想论来看，就使自己苦笑起来。
啊啊，但是⋯⋯艾利克陛下心想。
「为了期望的未来而拼命，所以⋯⋯」
心一下子就变轻了起来。并且，还因为眼前的少女的话、态度、立场，而使内心的沉重感被撤除掉了。
艾利克陛下用感到为难的表情在看着路易斯他们。有趣的是，所有人都露出同样的表情。眼看就快要笑出来的同时，艾利克陛下就用快要忍耐不下去的眼神看了看希雅之後，便表情一换往乌达尔看过去了。
「乌达尔大人。我要去救援。直到将我们的话听进去为止，都要和欧洛斯大人一战」
『这样啊』
「被看透了吧。亚罗刚阁下，与倾向於魔王国的民众的想法等等。拯救不了他们的我们，必然就会是个罪业深重的种族吧」
『无法否定』
「是的。可是，即使如此，我想这次的救援都要释出一个诚意」
『诚意？是要打倒神灵？』
「不。已经，决定了，不论是哪一方，絶对都不会弃之不顾，这种我们的誓言。为了去守护这点所要有的诚意」
『⋯⋯』
合理地去判断，自己的国家或是所谓人类这个种族的利益追求、必要性、打算、慾望的追求。
那些东西，已经足够了。那些发展所取代掉的，就是将许多重要的事物给忽视掉了。而且，其结果，就是招致灭亡。
那麽，身为人类，作为一个国家就要取回应有的价值观。但是，约定还是要去遵守吧。因为良心在呐喊应该要去帮忙。做为人就必然揭起该有伦理。比起是现实性的判断更该往理想性的判断而走吧。
反正都会灭亡。那麽，就回到原点。肯定可以回到，母亲星树和神灵们所爱的『人』吧。
『⋯⋯是吗』
乌达尔的回答，就只有这样而已。但是，所感受到的平静氛围，一定不是心理作用。
艾利克陛下，像是咬紧着来自乌达尔没有苛责的话语所带来的事实之後，视线就往希雅移动过去了。
「⋯⋯希雅。不立刻出发就会晚了一步。你的家人是赶不上的」
「也是没错啦」
本来，要从巴尔帝德王国到雷帝德魔王国，利用灵法去使用强化过的马进行奔驰都要花上整整三天的时间。但是，在拯救计画由三国首脑们所决议下来的时间点上，就得到了来自辛帝德兽王国的飞竜。如果只用精鋭，一天就能到了吧。
而且，如果是雷帝德魔王国的话，一天下来就会出现相当大的损害了。
「⋯⋯我会遵守约定。到家人前来为止我都不会强求」
「这样啊」
对於艾利克陛下的话，希雅，恐怕是第一次向他露出微笑。艾利克陛下，在看见微笑时便不禁展现出用手遮住去嘴巴的举动，同时还别过了头。似乎是刺激太强了。
但是，移开来的视线的前方就有着路易斯的莞尔笑容，於是便急忙将视线移回去。好像是刺激太强的样子。
「但是，如果能说服你的家人的话希望可以马上过来帮忙。在那之前就先这样吧。所以，希雅。可以期待你吗？你会来帮忙这件事」
热烈的眼神。彷佛就像是个在前往战地之前，定下了会再与恋人相见的约定的男人。路易斯他们也往前走出来，留下了同样的话。如同至少要让希雅记住自己的存在一样。顺便就连乌达尔也同样如此。
希雅浮现出苦笑摇摇头了。艾利克陛下他们像是受伤一样脸都扭曲了。
「约定，如果没有守护的对方就没有意义了吧」
「⋯⋯什麽？」
一挥维雷多琉根。姑且不论射击模式做为战槌是无可挑剔的。顺便，希雅还再次往休钛弗注入魔力。不久，就随着兹兹兹兹兹兹这种运转声休钛弗就发动起来。走行能力也没问题。
「那麽，就来看看是我的休钛弗炭，还是可以在天空飞的蜥蜴先生，哪个比较快吧？」
面对笑着将那种事情给说出来的希雅，使艾利克陛下再也忍不住，
「希雅！」
感动到极点为了给她一个拥抱而迈步了。然後，就随着「嘿咻」这种轻快的声音一起，被希雅用一只手扔飞出去消失在花坛的对面。
希雅已经习惯了吧，像是什麽事都没发生一样向路易斯攀谈了起来。
「因为要牵引马车，可以准备一下吗？因为速度会相当快希望可以坚固一点」
「我明白了，希雅大人」
路易斯也同样像是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恭敬地行礼了。正因如此，彷佛希雅才是他要奉献出一切的对象。
就这样，很快地一边向部下发出指示一边为了去进行远征准备而转过身，在稍微前进了一段距离之後便回头，
「希雅大人。从第一次遇见您时我就在想」
「嗯，什麽事呢？」
伴随着没有半点会被王国的女性们爱慕不已的纯粹笑容说了。
「你，真是个好人呢」
「⋯⋯」
兔耳变得软绵绵的。感到困扰一样的表情，即使很想像阿一和月那样很果断地去下定结论，但最终，还是有自觉自己做不太出来。
过去，希雅的母亲莫娜，就曾向希雅说过虽然是兔人族但却想成为一名英雄。不是只会逃跑且躲起来的森林兔，而是成为可以守护任何人的英雄。
比任何人都有一个要更坚强的内心的女性，就算命运是残酷的也一样，虽然被给予了最弱种族与最弱的身体，但⋯⋯那样的她的心愿和资质，确实由女儿继承下来了。正因如此，才很规格外。
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会被选上也不一定。
要成为发出悲鸣来的世界的救世主。
要成为可以守护任何人的──勇者（英雄）
～～～～～～～～～～～～
三十分後。
希雅和艾利克陛下他们都变成可以在天空飞翔的人类了。
带头的是休钛弗。是在由异世界的摩托车产生出来的障壁形成的空中道路，实现了被牵引着的大型马车第一次出现世人面前在空中走行情况。
「希、希雅啊！这、这样子没问题吧！？不如说，速度可不可以再放慢一点！？」
「放心！速度还没有快过头！的说！！」
彷佛可以听见嘻哈这种雄叫声的希雅心情显得非常好。
面对那样的她，从马车的窗子探出头且向她搭话的艾利克陛下，就因为风压使呼吸被妨碍而青着一张脸。不，单纯，是因为是以时速超过二百公里的速度在空中飞驰所造成的恐惧而铁青起来的。
在被休钛弗连结起来的马车内，除了路易斯他们这群固定的成员之外，虽然还有从骑士团和宫廷灵法师团内选出各五个人来共乘，但所有人却都仅靠着墙壁同时，维持着抽搐的表情动都不敢动。
是一动就会死⋯⋯这种感觉的表情。
因风压使得兔耳随意飘荡，偶尔会很奇怪，但是会微妙地在心里留下奇葩姿势一边在爆走的希雅，兔耳已经处於什麽都听不进去的情况了。
艾利克陛下露出完全放弃的表情回到马车内。同时还夸奖起自己在与休钛弗共乘的事情上，总觉得有了一种讨厌的预感。
而，紧接着，是发生了什麽外面就响起希雅的声音了。
「姆姆っ！什麽人，都阻止不了现在的我！的说！」
艾利克陛下他们「嗯嗯？」地相互看了看彼此的下个瞬间，出现连续的咻咚！这种爆炸声响彻开来了。在因冲击而产生剧烈摇晃的马车内，骑士们都颤抖个不停。
「希、希雅！？发生什麽事情了！？」
「因为受到天人先生的妨碍，所以我丢出达姆弹了！」
「是、是天人族！？　唔っ，被猜到会来救援了──」
紧咬着牙的同时，为了迎击而以手势向路易斯发出信号的瞬间，又响起咻咚！的爆炸声了。
「希雅啊─っ！！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说！没事的！哇っ哈っ哈っ！你们是阻止不了我的啦～～的说！！」
咻咚！咻咚！咻咚！咻咚♪
在连续的爆炸声的间隔中，总觉得可以听见「噫──っ」或是「咿呀～」甚至是「可恶啊っ」这种悲鸣。
相对地，与「现在的我，是一阵风！」这种心情很好的声音同时，马车更加地加速了。承受着Ｇ力的所有人都青着脸拼命地紧搂着墙壁。
「陛下っ。我建议要在马车的座位或墙壁上装设扶手！！」
「同意！！平安回去之後就立刻进行！」
「遵命っ」
在响起嘎啦嘎拉、匹兹匹兹、姆叽！这些不吉利的声音的马车内满脸是泪的同时，妲莉亚拼命的呐喊在一瞬间建议就被采用了。勇猛的骑士们则是用泪眼向妲莉亚竖起了大拇指。
之後，与惊人的离心力一起转弯，或是上下翻转，享受了一番如坐云霄飞车一样愉快时光的艾利克陛下他们，现在都因为晕车而脸色铁青了。
过没多久在听到「我去解决一下～」这种悠闲的声音的瞬间，所有人的双拳都高举向天全员大声地欢呼起来了。
我们得救了！得救了啊！活下来罗！快点回去吧！用类似这样的感觉。
顺便一提，前来袭击的天人族，希雅不是用射击打倒的。因为维雷多琉根的射击模式不完善会有危险不会改变的。
因此，「话说，要装填才能射击太麻烦了，用丢的还比较快！」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就将达姆弹投掷出去进行打倒。弹速与一般炸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来到这个世界之後累积起来的实战，虽然让希雅不断在Bug化，不过，是幸运还是不幸当事人自己并不太有自觉。
确认过窗外的路易斯，一边重新调整眼镜的位置一边说起话来。
「陛下。这里是艾纳顿丘陵。已经走完路程的三分之二了喔」
「⋯⋯好厉害啊」
即便使用飞竜都要花上一整天的距离，希雅她们三个小时间左右就走完了。
与速度成比例情绪很兴奋的希雅「哇哈っ，哇哈哈哈哈っ。异世界的天空，超超超超超舒畅的啦的说！！」这样的呐喊就往艾利克陛下他们耳里灌入进去。
虽然有一点恐怖，因为看起来很开心的就使得艾利克陛下的嘴角也很自然地就放松下来了。
对此路易斯的眼睛眯起来了。
「陛下，打算如何看待希雅大人呢？」
面对突然而来的问题，使艾利克陛下不知所措地睁大眼睛了。觉得这种时候你还在想什麽，不过，路易斯的眼睛显得很认真就使得艾利克陛下也改变了表情。
「那是，什麽意思？」
「您很清楚吧？」
是对希雅的心意。明明经过还不到一天，却宛如是被施加了魅惑的灵法一样见异思迁了。
「希雅大人，被家人迎接时就会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喔」
「⋯⋯又如何？」
「要提醒您，必须要明确划分清楚」
艾利克陛下的嘴角弯成へ字形了。虽然很清楚却不想承认，不过，很明白这种感情。
「⋯⋯你才该如何吧，路易斯。在我们儿时玩伴里面你虽然是最年长的，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很夸张的事情吧。明明会摆出对女人不太有兴趣的表情，却是会对希雅投以相当热情的视线不是吗」
艾利克陛下向路易斯进行了小小的反击。因为是好朋友，面对如同是哥哥一样的路易斯，才会有闹别扭的口气进行指摘。
不知不觉，马车内的视线就往二人集中过去了。但是处在这样的氛围下，路易斯并没有感到害怕，而是莞尔地笑着回答了。
「这股热烈的心意如果是爱情这种感兽的化，嗯，确实，我对希雅大人抱持着爱意」
「唔っ。投、投直球啊」
「嗯，如果我是真诚以对的话，陛下也应该要真诚回应吧？」
「唔⋯⋯」
觉得抬不起头来的同时，艾利克陛下像是投降一样举起双手回应了。
「没错⋯⋯⋯这种心情还是第一次。不想希雅回去。希望她可以一起待在这边的世界」
「是的，我也是这麽觉得。而且，那种感觉不只我和陛下会有吧」
这麽说就笑出来的路易斯的视线，也往葛雷格和菲尔注视过去了。
「因为，她可是连神灵的乌达尔大人都会着迷的女孩子」
「没错」
菲尔耸了耸肩膀这麽说，葛雷格则是浮现出微微地笑容肯定了。
马车内相互了解的同志的和平笑声扩大开来了。
「那麽，能与作为国家的陛下结交虽然是很荣幸的一件事，但我作为个人却很难接受」
「真、真敢投直球啊，路易斯」
将眼镜一推的同时路易斯继续往下说起话来。
「话虽如此，她的心都放在家人身上是事实，要她改变心意不是简单的事。我想我们应该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去说服她的家人」
「有道理。不管怎麽说，我认为希雅留在这边会比较好」
「现在，从她会配合到这种程度来看我想印象上不会太差，不过，也不可能带有好感吧」
「前途多难啊」
四个男人很热烈地持续在讨论着。其中，只有妲莉亚一个人却很微妙地搔起冷汗来了。
（⋯⋯一想到如果希雅大人这麽有魅力的话，为什麽，会没考虑到在原来的世界已经有心上人了的可能性呢）
回想起来的是，在王宫的中庭内唱歌时的希雅的身影。
（『阿一先生』⋯⋯那如果是心理作用的话就算了，但总觉得只有在呼唤那个名字的时候，希雅大人的氛围就变得很不一样⋯⋯）
妲莉亚小姐的女性直觉很敏锐。
在於葛雷格所说的『前途多难』这句话。实际上可能不是『前途多难』
妲莉亚，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已经都看不下去了！」类似这样的感觉将视线，从很热衷在讨论如何说服希雅这个议题上的四人组移开来了。
对妲莉亚来说也一样，和希雅道别会非常寂寞。想像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所以，如果为了不使希雅切断与这个世界的关联性的议论就很想开心地去参加，但⋯⋯
（希雅大人！可以的话请尽早引导吧！）
至少要慈悲地，妲莉亚衷心地向希雅献上祈祷了。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祈祷，其实希雅从刚才开始就完全没有在大呼小叫这个事实来看，应该就能推断出希雅的兔耳是收听能力很好的这个事实了。
他们不知道。在马车外面，当事者本人则「够了～，在听得见的范围内不要去谈论对象是自己的恋爱话题～！」这样地无地自容到使身体苦闷起来了。
就这样，照着妲莉亚的心愿，希雅决定要尽快引导了，紧接着，
「噢噢！？艾利克先～生っ、路易斯先～生っ，好像有大家伙来罗！」
「！什麽，怎麽了！」
「大家伙是⋯⋯」
收到希雅的呼唤，艾利克陛下他们便一齐往窗外探出头去看外面了。面对映入他们的眼里的景象，使艾利克陛下他们都瞠目结舌了。
「为、为什麽你会在这里！」
当艾利克陛下将疑问说出来的同，在前方滞空等待着的存在便大声地呼喊了。
「辛帝德兽王国，兽王──葛尔威尔・图拉客・辛帝德阁下！」
是一头挡住去路一样滞空着的红竜。他正是，藉由灵法完全兽化的兽王国的国王陛下。


◎殴杀勇者希亚编　然而我拒绝！的说！
是一条很雄壮的赤竜。有一栋房子的大小，一阵隐约的风之螺旋将身体的四周给包围起来。
『自从三国会议以来吧，巴尔帝德的年轻人啊』
是类似丹田发出来的声音。有着成排的尖牙的颚门虽没有动作，但似乎适用让空气产生震动的感觉将语言很自然地传达出来。
想到这与缇奥小姐不同的同时，希雅判断他不是敌人而让休钛弗停下来了。
在空中，拖着行李的摩托车和赤竜相对着。
「虽然都有说过了，请不要叫我年轻人，葛尔威尔阁下殿。我可是巴尔帝德的王」
『嗯っ，抱歉啊。幼年时的你还非常难以忘怀啊』
艾利克陛下从窗户探出头，用苦涩的表情请求订正了。
看样子艾利克陛下和葛尔威尔陛下似乎是旧识。特别是彼此是没有纷争的隣国，那也是对存活下来的三国中的二国来说是很理所当然的吧。
与凶恶的外表相反，葛尔威尔陛下的性情似乎很温和。从声音和氛围来看，希雅是这麽认为的。
葛尔威尔陛下的竜眼往希雅移动过去。然後，微微地倒吸一口气了。再次从近距离的位置去看希雅而想到了什麽了吧，定睛不动地在注视着。
『⋯⋯令人惊讶。据我观察你是勇者对吧。居然，会是这麽美丽的同族少女』
「呃～那个，初次见面，兽人族的国王大人。我叫希雅・郝里亚」
虽然跨坐在休钛弗上，但希雅，姑且还是有礼貌地致意了。可是，总有一种很讨厌的预感，而使嘴角很微妙地在抽搐着。
『这就打扰了』
葛尔威尔陛下这麽说之後，下个瞬间，就被光芒包围起来了。然後，一拍後就变成一名红发绅士般的美男子了。外表约四十歳後半。是一个散发出威严和年轻活力的中年人。背上长出一对竜的翅膀。
葛尔威尔陛下就这麽轻飘飘地飞到希雅的侧面之後，
「我是辛帝德兽王国的国王葛尔威尔・图拉克・辛帝德。很高兴见到你，美丽的同族勇者哟」
这麽微笑着说话的同时，便牵起希雅的手，要将唇落在手背上。
毫不犹豫地，很快地就避开来。虽然这可能是很平常的问候，但总使会令对方觉得很失礼但絶对不允许异性的亲吻。另外对於在强调『美丽的同族』的这个部分，则没有让给感受到有所图谋。
「对不起，我不习惯这样的问候。而且，现在急着在赶路」
因为是用常识外的移动手段及速度在行军所以时间就显得很紧迫，但希雅为了避免麻烦便慎重其言了。
「这样啊，那真是太失礼了。因为你很惹人怜爱，似乎就使我做出了很失礼的举动了」
「⋯⋯是这样啊。谢谢」
这个世界的国王，总觉得很多那种调情派的呢⋯⋯，这麽地使希雅很辛苦地为了不让表情产生抽搐。魔王也好兽王也罢，应该说是那种不会看状况的笨蛋呢，还是应该当成他们都是不论遇到任何事都能处之泰然的国王来看待呢，而感到非常苦恼。
像是将耿直与诚实描绘出来一样的缇奥的祖父──同样是赤竜且作为认识阿图尔・库拉鲁斯的人来看，不管怎麽看就没办法给予眼前的竜人之王有好的印象。
因为思考很久吧。艾利克陛下感到害怕的同时就从台车上下来站在障壁形成的天空道路上，往这边走过来的同时发出帮忙的指示了。
「召唤成功的勇者阁下的正式绍介，我想等到解除了眼前的危机之後进公会比较好」
「呼嗯。危机，是吧」
「嗯，阁下会在这里，就表示与我们同样是接受了来自魔王国的救援请求了吧？那麽，现在就移动起来吧」
一席话像是在引用希雅的话一样。艾利克陛下一瞥往希雅看过去点了点头。
希雅，放入了对艾利克陛下的帮忙的感谢之意，点了点头的同时便弯起嘴来笑了。
艾利克陛下，中弹。红着脸颊用手将嘴巴捂起来，便把头往旁边扭过去了。希雅在心里面「你是少女啊！」地在吐槽。
「⋯⋯原来如此。召唤之仪虽说会需要用到路易斯・雷克多尔的力量，但交给他还是失败了吧」
这麽微弱的嘀咕随风飘送，只有希雅那对优秀的兔耳有听见。那是什麽意思，从葛尔威尔陛下带有意义的视线在交互看着艾利克陛下和希雅就能够察觉出来。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这是怎麽一回事呢？拉拢勇者虽然是有好处，但⋯⋯可以看到在此之上的情感是⋯⋯）
艾利克陛下他们在路上的对话和他们在看希雅的眼神，一想到葛尔威尔陛下和亚罗刚陛是同类时，就不能说是心理作用了。
（在打倒艾亚丝的时候，没有中了她的魅惑诅咒吧？）
希雅的受欢迎期这麽惊人，都使人可以怀到那麽远的事情上了。或是，针对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感性，希雅或许是非常棒的。
「是因为那件救援请求，我才会在这里等你们的」
葛尔威尔陛下的话，使希雅忽然间就从思考的漩涡中回神了。
「怎麽说呢？如果是前去救援的话是想要同行的这个意思吗？」
往眼下俯瞰过去十，就发现那里有一座小小的森林。可以看见那个地方有着稀稀落落的兽人们的踪影。恐怕，是葛尔威尔陛下的亲卫队也是精鋭部队吧。
艾利克陛下免不了皱起眉头了。
三国，正好是位在三角形的顶点的位置关系。也就是说，巴尔帝德王国和辛帝德兽王国，在赶往魔王国的路线上并不会产生交会的意思。
勇者召唤的成功和那股力量，在天亮之前就已经有透过飞竜进行传令，同时应该就有收到救援请求了。
那麽，就没有必要特地往别的方向飞过来等待，认为直到勇者前来为止就和魔王国一起争取时间会是最好的救援。
而且，他们应该不知道有休钛弗这种规格外的移动手段，葛尔威尔陛下他们，感觉是以自己国内飞竜前来的。也就是说，有打算就在这里，等上整整一天。
那也就是，为了在确实拦截在路线上，就必须要出发上很迅速才行。
将意图，与熟知的葛尔威尔陛下的想法去对照之後⋯⋯
「不对，我是来阻止你们的」
「果然啊」
就是这麽一回事。葛尔威尔陛下，是为了要阻止巴尔帝德王国的救援，才在这里等待的。慎重起见，还带了一张由一国的国王亲自出马阻止的这张王牌。
「那个，这是怎麽一回事呢？不去帮忙吗？还是说兽王国的人们和天人族的立场是相同的？」
感到困惑的同时当希雅将疑问说出来时，葛尔威尔陛下便苦笑起来摇摇头了。
「我们，居然被天人族当成是敌人了。也没有联手。只是，不想把手往魔王国伸过去，这麽考量而已」
也就是说，是这麽一回事。在与神灵战斗之前没有守护的必要。倒不如说，因为没有出手，就没有违抗神灵的打算。罪人就请自便，随喜好给予制裁，那是我们的反省的表现，想要传达出这样的意思。
兽王国的国王，似乎要舍弃魔王国。
「葛尔威尔陛下，那是不行的。这麽做，至今一切都不会有所改变。人应该展现出来的诚意，不应该是那样子！」
「你还真是不成熟啊，艾利克殿。身为一国之君，轻视本国的利益可不值得佩服的」
「就是那种想法，才招致这样的事态的吧！」
「与神灵敌对，我们能平安无事才是最没有保障的吧。你太醉心於勇者的力量啊，年轻的王哟」
「事到如今还说什麽保障。为什麽就是不明白，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进了呢！」
「你才是，什麽都不明白。就是做不出为了得到利益利的决断，你可是自称是王的人吧」
是彻底性的合理主义吧。葛尔威尔陛下感到没辙似的耸了耸肩膀，展现出要让小孩子把话听进去的态度了。
顺便一提，朝希雅投以「就不要追随这种乳臭未乾的王了，要不要到我这边来」这样的视线在询问着。希雅，并没有改变表情，只是专注地去回看了葛尔威尔陛下。似乎是在确认什麽。
面对那样的葛尔威尔陛下的态度，艾利克陛下用再也受不了的态度大声起来了。
「你这个观望主义者在讲什麽っ」
「⋯⋯如果你是在愚弄的话，我可不会沉默的喔？」
「这是事实吧。先是狼狈地往技术至上主义的魔王国贴近过去，一看到神灵有动作时就来迎合我国所提出来的方针。然而，还会去试探魔王国的脸色，在被欧洛斯大人攻打之前都没有好好地去对救援计画着手！」
「见机行事也是王的职责吧。去看清荒唐无稽的计画的实现性又有什麽错了？」
「实现性？那麽，在欧洛斯大人去攻打魔王国後，又急忙要来合作是为什麽？这跟计画实现性无关吧？　是放弃了魔王国而跑来依附我们的吧！」
「真是的⋯⋯我可不是来听你发小孩子脾气的」
苦笑的同时在摇着头的葛尔威尔陛下，这次直接把手往希雅伸过去了。
「希雅殿，虽说你打倒了神灵，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危险的吧。你没有必要前往没有意义的战场。要不要，和我一起前往星树。魔王国被制裁的话，星树也应该可以了解人类之中已经没有壊人了」
「葛尔威尔陛下っ，你是这种人啊っ。接着就往勇者贴过去了吗！」
「和贴过去不同。偶尔，或是想要去捉住运命、潮流。我和你不同啊」
葛尔威尔陛下宛如不动。已经没有在看艾利克陛下，只是去向希雅以合理性在陈述利益。自己的做法是最好的，不是巴尔帝德王国，如果愿意来当辛帝德兽王国的客人，就这麽将手伸出来。
希雅，在看着艾利克陛下。艾利克陛下，则是向希雅投以依靠一样的眼神。
希雅浮现出苦笑往葛尔威尔陛下看过去了。葛尔威尔陛下露出温柔地微笑。以善於顺应运命这股激流的人才能活下来，那种确信的眼神在邀请希雅。
「我是一般庶民，不懂国王的思考方法。所以，也没办法去否定葛尔威尔先生的想法。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便经常会朝有利的方向⋯⋯对身为国王是理所当然的，或许这是正确的判断」
「希雅殿，真是聪慧」
「希、希雅⋯⋯」
葛尔威尔陛下的微笑加深了起来，而艾利克陛下的表情则掺进了絶望的阴影。
下个瞬间，
「但是我拒絶！的说！」
希雅，表情一改。
微笑垮了下来，感到困惑的葛尔威尔陛下「为什麽？」地询问了。
「我，不喜欢这样子」
「⋯⋯怎麽说？」
面对葛尔威尔陛下感到讶异的表情和话语，使希雅很自豪地回答了。
「我的家人，也有竜人族。那个人总是很诚实。不会动摇。重义理，会为了仁义而赌上身命，纵使选择去当一个傻瓜，但下定决心之後就不会改变」
「⋯⋯」
「那样的她，以身为守护者而感到骄傲。我们也一样，认为她可以作为守护者而自豪。即便平时很不正经，但必要之时、在必要的地方，总能看见她的背影。与竜人族的公主相衬，可以让人看见到很了不起、很高洁、很高尚，最棒最出色的站姿」
明明声音很沉稳但不知为何可以感受到一股惊人的压力，使葛尔威尔陛下被折服而把手放下来了。
「对我来说，『竜人』就是这种人」
虽然仅此一言，但没有比这个更具说服力的了。葛尔威尔陛下，连『她』的脚趾都不及。
不，更正确一点来表现希雅的心情就是『她很了不起』吧。就因为有那麽出色的人，所以和『她』相同的『竜人』，才能称得上是王。
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抱持什麽好感，也就是说，就是这种感觉了。希雅看向他人的眼神，就在表示他不是自己所知道『竜人』。而且，「啊啊，明明是『竜人』，却不该展现出那种模样」，本能感受到不快。彷佛，就像是重视的一名家人被玷污了一样。
除了风吹声之外，天空就安静到什麽都听不见了。
在没有任何人说话的时候，一转，像是要将那种气氛给吹散开来一样，希雅浮现出莞尔的笑容了。
「兽王先生，失礼了。我，和艾利克先生他们要去说服欧洛斯先生！」
艾利克陛下在後面摆出一个要冲向天际的胜利手势了。马车内显现出充满喝采的气氛。
葛尔威尔陛下，没有露出刚才的微笑而面无表情了。是读取了希雅的心情而暴跳如雷吧。但是，他却是用专注又不带立场的眼神在看着希雅。
确认到艾利克陛下回到马车，希雅便发动休钛弗了。往葛尔威尔陛下的旁边绕过去往前进。就连通过旁边的时候也同样，最终，葛尔威尔陛下就只是注视着希雅而没有出手。
对那样的他，希雅在再次停下来之後便回头说话了。
「兽王先生，虽然很僭越但我可以说一个经验吗？」
「⋯⋯你说」
兔耳里听见眼下，看着希雅她们通过的兽人们在吵吵嚷嚷的同时，希雅说话了。
「逆流的确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也不一定。但是，是否要像树叶一样顺势漂流，或是在平稳的流动中找寻。可是，经验上，那种人──」
──是没有未来的
就算不知道『占术师』的天职，不过，面对在谈论着未来的希雅有了某种想法了吧。葛尔威尔陛没有反驳，只是沉默地而吐露出「这样啊⋯⋯」的嘀咕了。
「那麽！大家就在美好的未来见面！」
对着国王这麽说了！，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但希雅顺势就让休钛弗跑起来了。
陆陆续续骑着飞竜的兽人族就从森林里飞了上来。面对对着自己在呼唤的部下们的声音，然而，葛尔威尔陛下并没有给予回应。
就只是，定睛不动地在注视希雅离去时的背影。
～～～～～～～～～～～～～～～～～～～～～
「陛下っ，障壁已经撑不住了！！」
「西门确认到有出现格雷姆！数量三百っ。第三守备部队处於劣势！！」
「第四、第七灵炮部队，因枯竭脱离战线！请求增援！」
「陛下！！阻止不了地盘下陷，这样下去会っ」
「来自潘赛斯第八守备队长的传令！从裂缝中侵入，増大！负伤者多数！！第一防卫战放弃！」
在陆续传来处於劣势的报告中，亚罗刚魔王陛下露出无畏的笑容同时流出冷汗了。
身为王，絶对不能显露出满是焦燥的样子。但是，差不多已经来到必免不了无畏的笑容要变成抽搐的表情了。
「派出所有的预备部队。泰兰德的修复如何了？」
在魔王城最上层的展望台，亚罗刚陛下一边在将障壁外的一整支天人部队给烧尽一边询问了起来。
「完成七成了。现在，重整中。瞄准如果可以用手动的话，再过十分钟便能射击」
「五分钟搞定」
泰兰德──是魔王国自豪的灵法兵器。是两端有着像音叉一样有着三百米的巨大尖塔，可以吸取大地的灵素，然後以高速让灵素产生震动便能射击的东西。虽然不耐震灵灵素本身马上就会自毁，不过，这段期间，可以间接性地产生出冲击波。
其威力，因为与魔王国的技术结晶相呼应，在往全方位放射出去的情况下，首都周边一ｋｍ的范围内连岩块都能无差别地被粉碎。如果对象是人的话，就算是在二ｋｍ远的前方都能使人陷入无法战斗吧。
如果拥有指向性，其威力与射程可以更往上提升。这个兵器在以前，就击退了大地的神灵欧洛斯。就连全长二百米的巨大身躯都被粉碎过好几次。
当然，正因为欧洛斯是大地不论多少次都能再生虽然无法取胜，但肯定能给予神灵巨大的伤害。
话虽如此，那项超絶的兵器也同样，刚才就在对欧洛斯的初击中弄壊而无法使用。所幸没有造成致命性的损伤，用灵法去启动尖塔就能够发射了。
「可是⋯⋯这样可以吗，陛下。使用泰兰德，是违反救援计画中的条约的吧」
有着一副状宽的胡子的壮年男人──亚罗刚陛下的心腹的巴利乌斯──，用犹豫的语气发问了。
将在人体被精制好的灵素徵収并归还，灵素资源使用的自重，以及要直接向星树恳求愿意和精灵们共存。那就是救援计画的骨干。因此，在三国结为同盟之际，理所当然，会将庞大的灵素和精灵啃食掉的兵器泰兰德就被禁止使用的条约给禁用了。
再次，去使用这种恶梦一样的兵器，到底该怎麽说「有在反省。今後会改过」这种说词呢。在使用完毕的时间点上，救援计画就毁约了。正因如此，就仅限於魔王国会遭到孤立才会去使用。
面对传达出担忧来的心腹，亚罗刚陛下没有放松对天人军队的攻击冷淡地回答了。
「巴利乌斯。你看看，我们的国家」
首都，被破壊了。彷佛，就像是蜘蛛的巢一样，地面上出现了放射状的裂缝。是欧洛斯的初击使大地裂开来的。
欧洛斯迟缓的脚步，其实是为了要诱使人大意的样子。用庞大的身躯去吸引注意力，趁此，让先行一步的小型分身去进行奇袭。更重要的，是为了要让泰兰德无法使用。
因为是王牌所以警备也很森严，马上就注意到分身的亚罗刚陛下便以速攻进行消灭，总算只是倒塌来收场，不过，余波却使首都到很大的伤害了。
而且，就连刚才的这个现在也同样，有着剧烈的震动在袭击。像是抬头一样庞大身躯的欧洛斯，正朝障壁挥下如陨石般的拳打。天人族二千人的大钧也不间断地在用强大的攻击精灵法在袭击障壁，分分秒秒都在缩小着障壁的规模。
再者，小型格雷姆破壊掉物理性的外墙如雪崩般蜂拥而至正散开来朝障壁展开如破城槌般的攻击。
即便是在障壁内，格雷姆都会从地面上拉伸开来的裂缝中涌出产生出来的格雷姆，战力已经无法前往首都的中心处，正处在内部随时都会毁灭掉都不奇怪的状况下。
许多民众和士兵，已经在与现世告别了。
国家走向终点，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
「要为了後世而乾脆去死吗？开什麽玩笑。那种不讲理、神的傲慢，能够原谅吗」
对亚罗刚陛下来说，有打算要坚持到最後一刻。不使用泰兰德就能打破这种况状的方法，在现在这个世界是存在的。
虽然不是亲眼所见而没有实际感受，不过，确实，在她的身旁就有着疲惫到无法变成人型的雷云神灵。
那种美丽，是女人的话任谁都会倾心而沐浴在自己的微笑及声音下，但那名有趣的少女岂止不受动摇，更还痛揍过来了。
她和雷云的神灵如果能压住欧洛斯的话，实现救援计画（争取时间）可能性就会一口气提升起来。
话虽如此，没有保证救援会到来。
「有想到有限的可能性吗？」
「你觉得那个偏爱蝙蝠外交的蜥蜴王，就不会去告诫年轻之辈的王吗？」（注：蝙蝠外交，指的是墙头草）
自己怎麽被看待，怎麽被评价，他国的国王们有着怎样的性格，亚罗刚陛下非常清楚。
所以，就浮现出试图去告诉年轻一辈的艾利克陛下的幻影了。而且，有一名感觉是勇者又超乎想像的美丽的少女，如果被俘虏的话救援的可能性也会大幅度提升起来。没想到，她居然会用拳头朝脸部揍过来。
「如果他们放弃我们，我们也会放弃救援计画。不管怎麽说，活不下来一切就完了。从毁灭能为後世做出贡献这种想法来看，一开始就不会加入救援计画了」
「肯定的啊」
人的一生，必须由人来支配。
不能被神的价值观左右。不允许那样的不讲理。
不能被老旧的传统囚禁。发展与进歩才是人类的本领。不允许有妨碍它的存在。如果要战斗，就必须要坚定下去。
那正是，魔王国的根本价值观。被那价值观所吸引的人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而且，遵从那种价值观，对那种价值观有所期待，而要往更高的目标迈进的人就是魔王亚罗刚・斯佩尔皮亚・雷帝德。
「陛下！！是欧洛斯っ」
「──嘶」
像是悲鸣般的报告回荡开来了。
忽然试着看过去时，就可以看见四周的大地就像是海浪一样隆起，土砂变成长浪往欧洛斯在集结过去的景象。同时，欧洛斯更加巨大化了。
「怎麽可能⋯⋯没有这种记录啊」
该如何对抗神灵，理所当然，魔王国有仔细在研究。文献中，欧洛斯没有比四百米更为巨大化的记录。以前，外来者这种世界之敌和神灵们的战斗这种神话故事，以及与历代勇者们有关的事件也是如此。
经过超越了六百米这种空前絶後的巨大化的欧洛斯，举起会使大气发出呻吟般的声音的双手了。被交握住的双手合而为一，创造出非常巨大的岩块。是一个可以阳光遮蔽掉的巨大拳头。
「障壁强化！！绞尽全力！」
冷静的指示、无畏的笑容，都在这个瞬间消失了。用灵法将声音扩大开来传达着命令。展开・维持障壁的术士们以拼命的模样在注入灵素。亚罗刚陛下也同样，如热水一样在注入庞大的灵素进行障壁的强化。
但是，在神的铁鎚面前，那太过虚幻了。
像是世界被破壊开来的轰鸣声。
显露出瞬间抗衡的障壁，在下个瞬间，就像镜子破裂开来一样遍布出裂痕碎散开来了。
虽然勉强将朝首都而来的直击给防御下来，但飞窜出去的冲击波将民众及士兵给扫倒，变得比原本要更脆弱的建筑物被吹散了。
正是，如陨石落下一样的大惨剧。
但是，神罚，似乎丝毫不允许这种程度。
影子延伸开来。是遮住太阳的，巨大阴影。
「可恶啊，不会让你得逞的っ」
从睁开眼睛来的亚罗刚陛下的身上，喷出状絶的灵素之光了。与魔王相衬，压倒性的力量奔流。
「属性是水、流水形态、距离七，座标式──『激流』」
紧接着，欧洛斯挥打出去的铁鎚，就被突然间从虚空出现水流给淹没了。虽然它本身并没有特殊效果，但立刻被放出去的下个步骤──冰冻的空气将湿透的欧洛斯给冰冻住了。
响起了叽哩地物体辗压的声音，刚才就快要落下来的铁鎚停下来了。
「属性是大地。压缩形态、距离七、座标式──『奈落』」
随即，欧洛斯的脚下一口气崩塌了。对大地的神灵，以大地的陷没来对抗这种大胆的攻击，光是要将冰冻住的对手欧洛斯的平衡打乱就足够了。
响起地鸣般的轰鸣声，土烟盛大地向上喷出的同时，欧洛斯就以单膝跪地的模样倒下来。
「混合属性，主为风、副为炎。集束形态，加速式四倍化──『炎块』」
风在呻吟，空气带有热度。亚罗刚陛下伸出去的双手前方收束起来的风和火被混合起来，展现出熔岩般的光辉。下个瞬间，它被就被施放出去，在目标无疑就是欧洛斯的中心处爆炸了。
直击的瞬间，爆炸和蹦出来的冲击让大气产生出震动了。
爆风一口气将尘土扫开来。在那前方，就有着胸口被打出一个大洞，从那边开始的右半身呈现半毁模样来的欧洛斯了。能让超过全长六百米的庞大身躯半毁的威力也很令人战栗。魔王的力量，从这里就能看的出来了吧。
但是，
「⋯⋯真是的，我明明都用掉体内的灵素的三分之一了，却太过不讲理了吧」
果然，地力太过不同了。啪哩这种声音响起来的同时就将结冰粉碎掉的欧洛斯，在眨眼间就从大地上收集素材去修复身体了。
『重新悔改吧』
像是从地底爬上来一样，浑厚的声音回荡开来了。是这场战斗开始第一次听到的欧洛斯的声音。
发出轰轰轰如地鸣般的鸣动同时起身来的欧洛斯，再次挥动双手的铁鎚说起话来。
『世界哟，变和平吧』
「神灵哟！听吧！我们重新悔过的准备！」
亚罗刚陛下在展开障壁的同时，又再次把从开战时就一直在强调的事情，给大喊出来了。可是，欧洛斯没有停下动作。第二次的铁鎚从天而降了。
直击在障壁上。
「唔咕っ」
发出呻吟声，就算絶世的美貌都出现扭曲却还是朝障壁在注入全力。
令人惊讶的事情是，第二次的神罚，在响起爆炸声的同时便勉强地被弹回去了。亚罗刚陛下，似乎在障壁上设置了刚才的爆风灵法。
但是，抵抗也似乎到此为止了。像是没力了一样，魔王单膝对递了。以巴利乌斯为首的部下们，虽然都跑过来，但表情却都絶望地扭曲起来。
铁鎚，像是什麽事都没有一样，已经被挥击出去了。
「泰兰德！？」
「っ，又来了っ。碍事的天人族」
王牌没能赶上。心腹们，以自己的技术，和开发出来值得自豪的灵器王展开多重障壁来守护国王。
但是，恐怕，不，他们的障壁肯定是撑不了下一次的一击。
魔王城的一角，在一定有魔王所在的地方，看着就快要砸落下来的神之铁鎚，所有的士兵，以及民众，都染上絶望了。
除了以破壊泰兰德为目的的部队外，在首都的障壁被破壊的时间点上准备攻击，天人族可以说是神罚的见证人都在俯瞰着。其表情，染上了满是愉悦。
『为了母亲露德莉亚』
毁灭吧。如此宣告，神罚被执行了。
瞪视着覆盖住天空的岩块，同时亚罗刚陛下，
「总有一天，人类到达你们那边！！记住吧！！」
这样地，呐喊──
然後，就目击到传达出去的瞬间了。
「噢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进出裂帛般的气势了。有如一道闪光飞入进来的，就是裹上了淡青白色光芒的兔耳少女。
对上落下来的巨大的神之铁鎚的是，虽说很巨大但毕竟是人类所能使用的战槌。
用力地往空中一踩的她，像一把弓一样将战槌往後方振臂⋯⋯扔出去了。
然後，弹回来了。
没有小动作。连技能都没有。甚至连灵法或不可思议的现象都没有。
只是，笔直地向前，单纯施以暴力弹回来了！
「⋯⋯不会吧」
自出生以来，没有露出过愣住表情的亚罗刚陛下的美貌整个垮下来了。
在他的四周，有着下巴就快掉下来惊愕不已的巴利乌斯他们。到处，都可以听见「是假的吧⋯⋯」「是梦吗？」这种在逃避现实的声音。
而且，就连有着像是在体现不动一样的心灵的欧洛斯也不例外。
『⋯⋯不可能』
被强制摆出万歳的姿势，欧洛斯慌张地把合起来变成铁鎚的双手解开。双手恢复平衡的同时，还因为冲击而往後面退了一、两歩。
在那样的他们的视线前方，兔耳少女──希雅，
「呼，总算是勉强赶上了呢」
兔耳呼啊地垂下。咚咚地♪ 将维雷多琉根扛在肩上，闪耀着淡青白色的魔力，同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用一双美腿踩出了如梦一样的轻盈步伐。
如同在战场上大大地盛开来的花朵，更还会给人有一种是在开玩笑般的惹人怜爱。
「来吧，欧洛斯先生！来谈谈吧！」
凛然的声音响彻开来。其身姿，不论是魔王，或是民众，甚至是连神灵，都被魅惑了。
～～～～～～～～～～～～～
同一时刻。
「呼啊啊っ」
房间内发出悲鸣了。哆嗦地让身体弹跳起来的人是阿一。
在拉上窗帘昏暗的房间内，眨了眨眼。
──啾～，啾～
身上所感受的很轻的重量是熟悉的东西。记忆虽然模糊不清，不过，并不记得有将吸血姫给拉过来。
为了确认，将视线往那边看过去时⋯⋯
「⋯⋯月。又睡着在啾～了啊」（注：ぷちゅ，这是类似含着奶嘴在嘴里吸允、轻咬的动作）
睡着啾～──那是，月大人的壊习惯（？）。就如字面上的意思，是睡觉时在做啾─这件事。就连现在也一样，巴着阿一的同时，一边在吸允脖子。
一边感受着舌头爬过脖子的触感所带来的心痒，一边往隐约从窗帘的缝隙射入进来的阳光那边看过去了。看起来西晒还有点明亮。
往用手捞过来的手机上所显示的时间看过去後，如来如此。差不多是要来到下午四点的时间了。
「睡了快六个小时了啊⋯⋯累积了相当的疲劳了啊。稍微，对自己身体的很强健自信过头了」
哎呀，希雅说的没错她才是正确的使阿一苦笑起来。
以现在进行形在被啾─，以及睡了快六个小时，虽说是被弄醒的但头脑变得很清楚。
姑且，就去搔痒月的腋下，试着将啾─解开。月发出「哈咿っ」的奇怪声音把嘴巴打开了。解除成功。
向有如在说「阿、阿一你在哪里～」一样在让手旁徨着月露出苦笑的同时，在爬起来後就很温柔地在梳理着月散乱开来的头发。
而，同时，还去感知了位在家中的气息，试着去探个仔细了。
「缇奥和蕾蜜雅，缪也回来了啊⋯⋯老妈她们也都在。⋯⋯希雅，还没回来吗？」
没有希雅的气息。似乎，还没从那个秋叶原的战场回来的样子。
虽然有去确认手机，却连一通电话都没有。
「⋯⋯是很随兴且热情地在逛街吧」
而，虽说是自言自语，但总觉得，真的就有一种心慌意乱的感觉。
在休息过後思绪变得清晰的脑海哩，有一种类似提醒音的感觉。
阿一无言地从『宝物库』内将罗针盘取出来了。是注意到阿一的气息变锐利了吗，月很快地就清醒了。
「⋯⋯阿一？怎麽了？」
「希雅还没回家」
月看了一下时间，微微地歪着头。距离晚饭还有时间。是夕阳高挂的时间带。那有什麽问题呢。
乍一看，彷佛经常会去确认她的所在位置，便用ＧＰＳ逐一在确认地点看起来简直就是个强烈束缚系的男朋友的举动，但⋯⋯
当然，月并没有那麽想。阿一，对希雅的事即便是一丁点都会变得很认真。并没有什麽好奇怪的。一下子就醒过来，专心地在等待阿一说话。
阿一进出了魔力，启动了罗针盘。忠实地在实行着去搜寻希雅的位置这项命令。
但是⋯⋯
「っ，没有反应，吗？」
「⋯⋯阿一？」
罗针盘的效果范围，会与注入进来的魔力成比例。
现在注入进去的魔力是可以含扩秋叶原的程度，不，是可以涵盖全日本。但是，却没有反应。希雅，不在效果的范围内。
从床上跳下来的阿一，更加地进出魔力来了。到底，那麽庞大的魔力不可能不会被注意到，传来位在楼下的缇奥所显露出来的惊讶的气息。立刻，就听见慌慌张张地上楼来的声音。
砰地一声缇奥就将门打开进到里面。
「怎麽呐，主人。究竟是为什──」
缇奥虽然是提起劲来在询问，但一看见阿一充满紧迫的氛围，与月很颜色的表情时，就为了不造成妨碍而马上闭嘴了。
一拍後，阿一就把闭起来的眼睛睁开来。
哆嗦地，缇奥的背起鸡皮疙瘩了。因为许就不曾见过的，阿一的另一种表情──弑神的魔王的表情就出现在那里。
「是偶然吗？还是作为呢？」
是很在意缇奥慌张的模样而跟过来的吧。蕾蜜雅和缪，还有菫和愁，在窥视着的脸上都大大地睁圆着眼了。
「⋯⋯阿一。希雅呢？」
「不在地球。是在类似托达斯的另外一个异世界」
「唔っ，那是被什麽人给召唤过去的意思吗？」
阿一摇摇头了。是我不知道这个意思吧。
但是，阿一继续往下说起话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库库。到底是擅自把谁的女人给带走了⋯⋯看我不把他给修理一顿」
「没、没没、没错呐」
缇奥，在心中默祷了。如果是偶然，隔离世界的境界出现变化而被带过去的话，那倒还好。但是如果不是那样⋯⋯真的，就是在做傻事了。至少，就先祈祷冥福。
「缇奥，去把香织她们叫过来。因为之前的开门魔力的存量就很令人担心了。为了以防万一，去把可以立刻返回的当下现有魔晶石存货给拿过来」
「是在徵收我们所持有魔力吗？只靠妾身们是不够的，就是被传送到非常远的地方吧」
从立刻就去联络香织她们的缇奥的身边，缪探出脸了。
「爸爸⋯⋯希雅姊姊，没事吧？」
接着，蕾蜜雅、菫、愁也都很担心地询问起来。阿一耸了耸肩膀回答了。
「那只Bug兔是没那麽容易就会被干掉的。晚饭之前就会把人带回来，别担心了」
「是呐喏！」
的确，希雅姊姊就是这样呢！岂止是神就连神话都赶袭击过去，会全部揍扁顺利归来呢！倒不如说，会在与武神所进行的血肉翻涌的死斗中，使心情变好的呢！呐喏！缪就这麽很有朝气地回答了。
面对缪的笑容，使阿一「就、就是说啊。你真是了解啊，缪」用有点畏缩的感觉点头了。
先不论加上去的语尾词，岂止是在姐姐之中彼此的关系是最好的，倒不如说是受到的影响感觉是最深的。没多久，缪要是说出「揍飞到月亮上吧！呐喏！」，或是一边骑摩托车一边「缪，现在变成风了！呐喏！」的话来该怎麽办⋯⋯阿一爸爸这样地担心起来。（注：原文是缪去模仿希雅的语气会在句尾加上「呢」，而後面引号则把希雅的『的说』换成缪的口头禅『呐喏』）
就在这样地互动着的时候，家里就出现了复数的魔力反应。是收到联络的香织她们，以专用的传送之钥转移过来了吧。
阿一一边抚摸着缪的头，一边将意识切换了。从喜欢和平为模范的日本人，在有必要就会往弑神的魔王模式转换过去。
凝视着虚空，想着深爱的家人。到底，是什麽时候消失的呢。一想到是在自己昏睡时所发生的，就对自己涌现出杀意。肯定就连现在这个瞬间也一样，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自己去迎接她吧。
「抱歉啊，希雅。我现在，就过去罗」
小小地，可是，却又渗透出充满了相当的愤怒的感觉进行宣言。
五分钟後。
弑神的魔王，就往兔子老婆所在的世界转移过去了。
时间线
【希雅侧】　　　　　　　　　　【阿一侧】
１０：００（外出）　　　　　　　　　　　　１０：００
|　2h　　　　　　　　　　　　　　　|　2h
１２：００（召唤）　　　　　　　　　　　　１２：００（ハジメ爆睡中、月膝抱え中）
０：００（召唤後的时间）　　　　　 　 　 |
|　8h 　　　 　　　　　　　 　 　 |　2h
８：００（还没来）　　　　　　　　 　１４：００ 无视月的烦恼・继续睡）
|　1h　　　　　　　　　　　 　　|
９：００（泡澡・杀掉魔王等） 　 　　|
|　3h　　　　　　　　　　　 　　|　2h
１２：００（雷神之槌制作失败）　 　　　|
|　4h 　　　　　　　　　　　　 　|
１６：００（抵达魔王国）　 　　　　　　　　１６：００前左右（阿一，变成魔王）


◎殴杀勇者希亚编　我是人妻的说！！
在淡青白色的波纹上面，有位凛然地挺着胸膛的兔耳少女。
即便是大地的神灵，也无法随意施展下一手。困惑、惊愕，「谈话，物理上的？」⋯⋯姑且不论是否是这种感觉，就自己来看要将被等同於虫子一样渺小的少女所弹回来的铁槌恢复原状就竭尽全力了。
天人族们也好、魔王也好，甚至就连魔王国的每位民众，都整个无语了。
在哑然及被吸引住的空白时间里，追上来的黄色史莱姆⋯⋯不对，是雷云神灵乌达尔，就在希雅的前面嘣地跳出去了。
『欧洛斯哟，稍微占用你一点时间。把攻势收起来吧』
迅速地，一道锐利目光就从遥远的六百米的上方落下来了。在巨大的格雷姆的头上，确实可以看见类似眼睛的光芒在看着。
『乌达尔⋯⋯你的样子还真是凄惨啊』
无法反驳。因为外观根本就是史莱姆。但是，还恳请可以放过自己那唔地呻吟声。乌达尔明灭地在显示着内心的同时，为了与自己所认同的少女的约定而编织出话语了。
『能不能，听听人之子的话呢？』
『⋯⋯』
欧洛斯没有回答。但是，并非无视。想都想不到。能感受到的是惊愕和悲叹，以及愤怒。
『我们，有时候很健忘。生命，是有着多种颜色的。『人之子』也亦然』
所谓『人之子』不是指单一的生物。是诞生下来的生命数量，其意志、价值观，以及变化，就连变化的速度都会有差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乌达尔继续说下去⋯⋯
可是，在那之前，
『你堕落了啊，雷云哟』
悲惨又可怜，还多麽悲剧。同胞啊，看见那不堪入目的样子，已经无可奈何了。如果是为了母亲而徒劳无功的话，就一起毁灭吧。
没有话语，大地便摇晃起来冒出杀意的奔流。
它铁鎚这种型态被显示出来了。虽说只有一只手臂，但仍旧不逊於大质量的陨石落下。一柱衰败的神灵的程度，要消灭掉祂是十分足够的。
「嘿咻！！」
理所当然，Bug兔是不容许那样的未来的。
与轰鸣声搅拌着大气的同时，欧洛斯的铁鎚再次被弹回去了。
但是，这次并没有暴露出吃惊的样子。一击办不到的话，就二击。二击不行的话就三击。不论多少次，直到坠落为止、消灭为止。
轰隆地狂风大作了。
那，正如同是风暴一样的乱打。欧洛斯的双手猛击着大地，为的就是要消灭渺小的反抗者和堕落的同胞而展开连续的攻击。
如流星一样落下来的双手铁鎚，其矛头如果是指向魔王国的民众的话，就会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恶梦。
但是，那场恶梦，要是能产生出来恶梦的话。
「等级Ⅶ！！看我的っ，的说！！」
宛如是结界。铁鎚的陨石，在来到空中成为一点的瞬间就被弹回去了。
这一次轰鸣声响彻开来，冲击使大气产生震动，让空气呈放射状吹散开来了。
战槌一挥。啪哩地空气之壁破壊开来，用音速的一击殴打致死。面对速度提升起来的流星群，战槌也同样时时刻刻都在让速度增强，笔直地在迎击天灾。
『该死的异界勇者⋯⋯可恨啊』
一边这麽说的同时手也没有停下来。向同胞的堕落，与会危及到母亲的规则外的存在的愤怒，引发出欧洛斯的使命感。
『雷云，别小看大地。会让你知道⋯⋯拯救人之子有多傲慢』
铁鎚的风暴越发激烈。朝提出人的救济的勇者，诉说要一直打击到破壊掉为止。
所以，希雅呐喊了。发出了不输给轰鸣声的声音。
「我谁也不救！！」
确实是这样。希雅不会去拯救。不会去救这个世界的人们。因为拯救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必须要自救。
「正是如此！！无论如何，都请听听我们的话っ，大地的神灵阁下！！」
因为希雅将休钛弗丢到一旁单身飞驰而来，所以被晾在一边不管的艾利克才会追上来。二人似乎是用路易斯的灵法先赶过来的。
「我们很愚蠢っ。甚至是将来，都还无法齐心」
人类族的年轻国王的话，在轰鸣声的夹缝中响彻开来。
就连在不寻常的存在之间进行神话一样战斗被吓到的人们，都在那声撕心裂肺的声音下终於是回过神来。
魔王国的民众都因救援来到的踏实感而让眼睛闪闪发光，天人族则为了要排除掉对抗神灵的威胁而在鼓起气势。
「可是，即便如此っ，都务必请听我说！洗心革面，找回古老的善心的人们的祈祷！务必要请看一下！我们悔改的身影！」
欧洛斯没有回答。应该说出来的话，就像是在很久以前就都说尽而诉以无言一样。
即使如此，艾利克还是持续在呐喊。是自己、是人、能唯一做的事，不，是应该要做的事。
「无聊。在地上爬的害虫的话，高高在上的人听得进去吗」
回答的不是欧洛斯。是天人。回过神来的他们其中一支部队展开来了。在头顶上创造出正在冒出火花来的雷块。目标是眼下的艾利克和路易斯。被发射出去的轰雷之枪变成骤雨袭击而来。
「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即时实行──『水壁』」
随着路易斯的话语，被省略掉咏唱的水之障壁就把二人给包围起来了。雷枪没有贯穿水之防壁，而沿着水流往相反的方向散去。
不愧是王国最强的术师。来自十几名天人的杀意，似乎都无法对万全的他奏效。
话虽如此，那一击，确实地变成开战的信号了。天人的二千人的军队，对自己是优越种相信不移的人们，便再次朝展开结界的魔王国袭击过去。
是希雅还在与欧洛斯面对在打互打的时候。
Bug兔，很难想像她会在一对一的相对中输掉的样子。即便在白兵战中会是最强战力，但她却因为无法使用魔法而缺乏歼灭力。
一瞬间，往等级Ⅹ昇华过头了。在速攻下击败了欧洛斯，如果没有手榴弹而采用杀伤达姆弹的战法的话，是当的了二千人的对手的。
话虽如此，神灵近乎不死，更还是因愤怒而焦急的大地的神灵，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祂丧失战意呢⋯⋯
想到等级Ⅹ的使用限界时间和壊处时，就不能再犹豫了。
没有壊处的使用事直到刚才的等级Ⅶ为止。之後，或多或少都会对身体产生负担。
（可是，不能这麽说呢）
兔耳上上下下在跳动着。听见都市里传来哀号声。似乎不只有来自天人族的攻击，更有再次从地面溢出来应该说是小型欧洛斯的格雷姆大军。
艾利克他们也同样，在承受着数量一口气膨胀到数百人单位的天人族部队的集中炮火。
即使如此，没时间去佩服现在还在持续抵挡的路易斯那超乎想像的高超技艺，但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无法反守为攻，光是保护国王就竭尽全力。在数量的暴力面前，精神和灵素正一点一点在被消耗。
葛雷格他们虽然以身体强化在赶过来，但还需要再一点时间。
（约定好了）
不论结果会如何，都想向母亲星树传达人的想法这件与艾利克他们的约定。
等级Ⅹ的风险太高了。不是现实上的。但是，如果要无视对身体的负担的话，直到等级Ⅷ、Ⅸ为止，是可以靠毅力去想办法的！希雅的兔耳就这麽倒树起来的那时候。
「！？怎麽了！？」
『你们⋯⋯』
大气不自然地震动了。大地产生振动，被一种像是黏液爬上皮肤一样的不快感给袭击着。
仔细一看，不知不觉间就矗立起一座音叉状的建筑物了。
没错，那是魔王国的最终兵器──泰兰德。
隐约在发光的模样，正如实地在述说它正在启动的事。
就在艾利克他们不敢置信地睁大着双眼，而天人们这次战意在蒸腾起来的时候，稍微恢复过来的亚罗刚在往空中浮上来的同时扯开嗓门了。
用在各种意义上，很愚蠢的声音。
「听我说っ，我的国民们！愚蠢的神灵啊！她正是人类的救世主，我们『人』的希望勇者希雅！──是我的妃子！」
哈啊！？　这种惊愕声响彻开来了。那是希雅的声音，也是艾利克的声音，更是一部份魔王国的国民的声音。
「希雅哟！在我们陷入困境时最快赶过来，而且你的爱还守护了我，我确实收到了！对你，我的力，不，如果能结合我的国家的力量的话神是不足以恐惧的！让我们一起走向充满荣华的新世界吧！国民啊！刮目相看吧！我们这对最强的夫妻，将神给打倒的瞬间！」
魔王的演说停不下来。像是在呼应一样泰兰德发出了呻吟声。在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内，能将周遭的灵素都完全吸收殆尽的禁忌行径就能被再现出来了吧。
亚罗刚的怪异行为的理由。那就是，某种意义上，就如他的话所说的那样。看见希雅的实力，而看见了能够战胜神灵的希望，可是，面对天人和格雷姆的猛攻希雅抽不出手来而感到絶望，才会想出这种对策。
这个方案，就是要将希雅拉拢到自己这边，然後成为既定事实。不管怎麽说，就是要当成是希雅在爱慕自己才会赶过来的，而像是要使自己去接受这件事一样在主张着。
然後，将希雅从中立的立场完全拉到魔王国这边来的时候就会因为对神灵们带有絶对敌对的关系，而陷入不和自己和力的话就会活不下来的状况。
之後，就是在现实上就是要让希雅承受这种急迫，让她堕落就行了。
亚罗刚没有怀疑。自己的魅力，最终她应该是抗拒不了的。如果能将希雅收入手中的话，人类的技术到达神域的时间便指日可待。更重要的是，希雅这麽耀眼的少女，自己才是最适合的。
有如人的野心的魔王，被逼入絶境，在看见希望的缘故下，就会对这起死回生的一手不会有疑问的。
「等等っ，你擅自在做什麽──」
理所当然，希雅虽然发出了抗议之声，但就在将话说完之前，
──希雅王妃！希雅王妃！雷帝德魔王国万歳！
就这样，国民的巨大欢呼声，就以不输给战场上的轰鸣声的音量响遍开来，而盖掉希雅的声音了。
并且，
「欧洛斯大人！异界的勇者和魔王要是结成盟约，就会演变成无法坐视不管的最壊事态！请您给予帮助！」
连天人族，都顺着亚罗刚的想法而产生巨大的误解了。虽然不相信欧洛斯会落败，但还是寻求讨伐希雅就由他们来帮忙的许可了。
「就说不是了──」
『果然你是要去拯救打算毁掉世界的人啊，恶魔之子哟っ』
连欧洛斯，都说出那种话来。就在铁鎚挥下正面以对的希雅都不动摇的时候，是对启动的泰兰德产生焦虑了吧，使攻击变得更加猛烈，对天人的提案也做出许可了。
「话──」
「擅自在做什麽啊！欧洛斯阁下！不愿意听吗！」
不愧是，巴尔帝德王国的国王。敢正面⋯⋯
「假设即便她会去寻求伴侣，那也絶对不会是魔王！将她召唤过来的是我们巴尔帝德王国，和她相配的人是取回了古老善心的我国！也就是说应该要成为伴侣的人，是、是我才对！」
在这麽乱糟糟的时候在乱讲什麽啊你这家伙这麽在吐槽的人，就是可能会输掉而扯开嗓门的路易斯的声音，和
『要让我说几次啊。愚蠢的人们。希雅已经是神域的存在。而且，要的化身为身灵的我才是最适合的这种自知之明』
「你们真的给我差不多──」
炯炯燃烧一样的目光，以及刺耳轰鸣声盖掉了希雅的声音。这次又是哪个家伙！将视线移动过去时，在那个地方，
「请看一下，大地的神灵殿。我们兽王国，会灭掉魔王国。而且，会以破壊兵器这项功绩来请你听听我们的声音」
是红竜──兽王葛尔威尔。加上，再稍微倾斜的泰兰德。
看来，是朝泰兰德放出吐息的样子。亚罗刚的精鋭部队虽然拼命在防御避免被破壊，但启动状态好像被重置了。
更加上来自天人的攻击，使精鋭部队轩全都弯下膝盖来。能否抵底的住下一次的攻势都很微妙吧。
「诚如所见，希雅是我们的同胞。其力量，对神是有效的。她和我们兽人同样是爱着世界的人。在神的面前如果愿意同意我们的婚姻的话，她就会和我一起成为世界的监视者，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蝙蝠竜，果然就是蝙蝠。非常会趁乱去坐收渔翁之利。厚脸皮到这种程度，就够使人火大了。
以希雅为中心，卷起了慾望和想法的漩涡。
「听我说──」
「来吧，希雅！牵起我的手！我们一起分享世界吧！有你的话那是做得到的！我会未来带来荣华和快乐！」
「希雅！乾脆现在就说吧！我喜欢你！一起待在这个世界吧！」
『虽然是神灵之身，但我却知道了爱。希雅哟，接受我的宠爱吧』
「希雅殿，你的话使我很感动。我的心已经是你的了。就一同，度过有利益的未来吧」
魔王、人类之王、神灵、兽王，各自在寻求同意。天人在沸腾起来憎恶和战意中发出了谩骂，国民的眼睛里都闪耀着可以摆脱神的支配的希望之光而像是决定好的事项一样在呼喊着『希雅王妃』
然後，欧洛斯，断定化成混沌战场的原因全都是这个规则外的异界勇者造成的，便『不会让你活着的！』地否定她的生存。
大地的神灵，再次将双手合拢产生出一把铁鎚了。
泰兰德，再次启动，朝恶梦的再现攻击了。
魔王和兽王在谋划要将人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年轻的人类之王则赶忙在做各种的努力。
所有的天人，呼应了欧洛斯的杀意为了确实杀掉希雅都举起有着致死的法术的手了。
这个世界的人们，明明为了靠自己去成就救援，而相互帮忙。
任谁，都听不进希雅的话。
响起，噗叽的声音了。
「等级Ⅹ」
希雅的身影消失了。不论是谁，就连神灵的知觉都感受不到的压倒性的速度。
注意到时，巨大的影子就将天空覆盖住了。望向天空的欧洛斯，看见了。
是一只在遥远的上空翻身，将超巨大的战槌挥动起来的兔子。
神的铁鎚？
正好，那麽这边就──１００吨的铁鎚！！
脚踩在空中，反踏後便以超高速落下。一瞬间越过了空气之壁，使重力大大地增加起来。与之配合的疑似的重量増大。超増大！其身身正如陨石！
『唔唔唔！！？』
「变成地面上的污渍吧っ，的说っ！！」
大地，发出悲鸣了。一瞬间声音消失，一有这感觉紧接着就进出如爆风般的冲击波了。
欧洛斯的庞大身躯很夸张地整个崩塌，大地整个向上隆起。那彷佛，与超高层的大楼爆炸开来解体掉很类似。
冲击波和沙尘呈放射状散布开来。
它们虽然往都市袭击过去，但在那之前如恶梦一样的超巨大的槌子便一翻，一挥而出。
光是这样就使冲击波和尘土往反方向被吹飞开来了。
但是，还不能够安心下来。立刻，就顺着离心力的方向将１００吨的槌子被横扫而出。然後就使得魔王城的好几座漂亮的尖塔，如折断的树枝一样消失掉，就这麽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将最高的一座尖塔粉碎了。
没错，就是在发动的咫尺之前的泰兰德。
像是在追赶超巨大的槌子一样产生出来的暴风，就成了送给三位国王、他们的亲信们、乌达尔与国民，以及生活在天空上的天人们，一件会令所有人都强制螺旋旋转的礼物了。
压倒性的臂力才是正义！！在这麽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面前，它们连意识到去抵抗的时间都没有，便关系很好地倒在地上。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然後，只有一个人待在天上。
在描绘出螺旋的淡青白色的光芒中心，让大气呻吟着的同时扛着超巨大槌子，一如往常地在拍打着肩膀。
但是，完全没有平时的轻快，其表情就与她的最爱偶尔会显露出的相同──流氓脸。（注：ヤクザ颜，是一种黑道在恐吓人的表情）
火大的希雅，嘶～～～～っ地吸气後，就让大喊声在因为力尽而沉默下来的战场上响彻开来了。
「我・已・经・是！！人妻了了了了了了了っ！！！！」
那句话，隆隆地回荡着。
静静地，彷佛就像是时间停止一样的寂静到来⋯⋯一拍。
「『『什麽────っ！？』』」
『你⋯⋯说什麽？』
三位人之王，和一柱的神，就回以那样的声音了。
闹哄哄，吵吵闹闹。魔王国的民众闹哄哄的。
诶，这是什麽情况⋯⋯⋯天人们很困惑。
蠕动，蠕动。欧洛斯再生中。
艾利克哆嗦地石化（＆路易斯、和正好赶到的葛雷格他们）了，亚罗刚大大地张着嘴巴愣住了，葛尔威尔皱起眉头在碎碎念，乌达尔消沉了。
一切，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战场的混沌。
但是，没有考虑後果就发动等级Ⅹ很火大的兔子，就一边放出可以压倒神灵的压力，一边让「那种事情我才不知道！」地类似冲击波的怒喊响彻开来。
「我已经有爱我的丈夫了！他会来接我回去！！为了这个世界奉献人生，搞个天翻地覆是不可能的っ。要和其他人在一起就算死我也敬谢不敏っ。要这样的话我来世会再选择的！！」
艾利克他们的心挨了一记言语的破壊弹！！可比拟１００吨铁鎚的破壊力！
将变成灰色的艾利克他们，和眯起眼来的亚罗刚和葛尔威尔晾在一旁，希雅向愣住了在仰望自己的魔王国的国民，「原本っ」地发出声音了。
「虽然叫我王妃，但不要以为我会愿意去帮你们擦屁股！！要厚颜无耻也该适可而止！」
怒声，似乎就往民众的脸颊搧过去了。没错，那正如，母亲（国母）在喝斥儿子（国民）一样。
「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责任，就自己扛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吧！连责任都不愿意扛，去依靠他人，去享受好处实在太荒谬了！不去为了未来而挣扎的人的话我这对兔耳是不会听的！」
人们，显露出困惑的表情。虽然也有浮现出反抗情感的人，但并不是很多。倾注下来的话，或多或少似乎都刺伤了他们的心。
面对希雅的猛烈气势，被吓到的天人们也停下了动作，三位国王们默默地仰望着，直勾勾地将视线往再生到小型格雷姆程度的欧洛斯注视过去。
「我没有打算要杀掉神灵先生们！如果，再继续期望战争的话──我会逃走！」
在这番宣言下，所有人都睁大着双眼，然後理解了。希雅这名异界勇者，絶对不是人类的伙伴。她，只是努力在为了替自己和众神搭起桥梁而已。
不是救世主。在地上生活的人们，这次，为了将祈祷传达到天空，没错，要形容的话就是羽翼了。
那麽，放弃祈祷的人，会失去羽翼是理所当然的。接着，就会坠落到地上。
希雅这名勇者，所有人都理解了。理解也浸透了。
向露出有如被言语打了一巴掌而隐隐作痛的表情来的人们，这次，像是在拍打背部一样的话语回荡起来。
「所以っ，如果真的有替未来着想的话っ，就不要去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要改变────啊！！的说！！」
到底，做孩子的，会如何感受去拍打自己的背的母亲的手呢。被那只手一推，而往未来迈步而去吗。
诡异的寂静，覆盖整个战场了。
三位国王像是找不出话来一样抿着嘴唇，欧罗斯就维持着小型格雷姆的样子停止再生，眼睛在明灭着。一下子就飞近过来乌达尔停留在他的肩上後，二柱神灵就像是在看着某种炫目的东西一样在仰望天空了。
战场停滞了。
将它推动起来的是，
「可笑」
是一名天人族。服装、缠绕着的霸气，从这些样子来看，恐怕是这里的指挥官吧。怜悧的相貌，更加地冰冻起来，可是，嘴角却是藏不住而浮现出嘲笑与侮蔑。
「不是改变，或不改变的问题。神的裁定下达了。因此，消失吧。只是这样的事情。原本劣等种的挣扎能改变什麽。要与这个世界、与众神，在一起的有我们天人就够了。正因为如此，世界才会变得清静」
是极度僵化的选民思想，舍弃了希雅的话。这个世界，有天人以外的人种存在是不可原谅的罪恶。
被希雅压倒的天人们，陆续恢复理智回到天空。
「欧洛斯大人！快，趁现在复活吧！我们，会赌上身命，压制住那名恶魔的！！」
他们不是会对神的决定而感到狂喜的人们吧。在遥远的天空浮岛上和精灵一起延续繁荣的他们，不是神罚的对象。如果自古以来就可以使用精灵和神灵的神官，或是巫女一族的话，是连母亲星树也不会舍弃的。
正因如此，可以独占众神的宠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是絶对不会错过的。
驱除吧！驱除吧！将在地上爬，放流秽物，把恩惠乱吃一吞的害虫驱逐吧！
狂喜和疯狂混合起来，就如言语所描述的那样愿意舍命的战意和杀意的暴风狂乱地在吹拂着。
『你们⋯⋯』
『⋯⋯』
欧洛斯的声音里，游过一丝的动摇。乌达尔什麽也没说。命运、前往未来的道路，必须要委托给人。给予希雅的只有一点点的助力，那是乌达尔勉强所能做的。
面对眼睛在摇曳着的欧洛斯，艾利克拼命地在呼吁。但是，一拍之後，欧洛斯的眼里就寄宿起决心了。是对使命的觉悟。
大地流动起来，欧洛斯再次巨大化。神罚、母亲的决定，是絶对的。
天人们发出雄叫声了。为了支援欧洛斯，便将希雅包围起来。
希雅这名人类的救世之钥是必须要杀掉的。其意志在战场上形成漩涡⋯⋯
神，对此回应了。
「唔！？」
是死亡的幻视。极大的闪光，将自己连尘埃都不剩地吞没消灭掉了。
立刻，就把１００吨的铁鎚往头上移动过去。紧接着，太阳就从天上落下了。是将世界用闪光填满起来的歼灭阳光。那，正是，
（是、是阿一先生的琉贝里翁！？）
没错，与太阳光集束雷射兵器『巴鲁斯・琉贝里翁』相同。
极粗的光柱，将希雅举起来的１００铁鎚吞没了。在其正下方忍耐着的希雅的四周，落下了类似瀑布一样的光芒。
「哇哇哇っ，糟糕了的说！」
等级Ⅹ。即使受到琉贝里翁的直击，有盾牌的话用壁力就能抵挡。但是，那面盾牌──１００吨的槌子本身呢？
因为面积、质量大小的关系，和维雷多琉根不同的是在於是这东西不是比较稀有的金属亚桑裘姆装甲。果然。１００吨的槌子的部分遭到熔解，烧的火红的金属加上光之瀑布，就变成熔岩掉落下来。
远处，可以听见在呼唤希雅的名字的声音。是艾利克他们吧。他们应该有看见希雅贝极大的闪光吞没了。悲鸣，是城市里的人们吧。希雅所在的地方，很幸运地就在外墙之外。
一秒、二秒⋯⋯完整的十秒。
在希雅的正下方，产生出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如熔岩一样滚烫着。
神威之光受到直击的话应该是活不下来的。
『是索亚雷啊⋯⋯用它在对付勇者』
『那麽，如何』
欧洛斯和乌达尔退避开来了。欧洛斯摇摇头说出来的话语，乌达尔以带有苦笑的感觉否定了。什麽⋯⋯地，就在说出话来之前，
「呼～～～，好危险啊的说！」
『⋯⋯不会吧』
『嗯。真的』
面对将原本的维雷多琉根扛在肩上的同时，单手在擦冷汗的希雅，欧洛斯，用肯定会让人觉得祂的下巴都掉下来的氛围嘀咕了。乌达尔，深表赞同。
话虽如此，行使起半转移而消耗掉了所有的魔力，使得等级Ⅹ解开了。临界点之前解除虽然不会有会使人无法动弹的倦怠感，但因为是不考虑後果在火大时所行使的，而且发动中的大半都浪费在非战斗的行为上，作为愚蠢行为的代价就意外地很沉重了。
姑且，等级Ⅹ给人的压迫感，有着会大大提升说服力的好处，但⋯⋯
总之，真的就流出冷汗了。
将欧洛斯那股将目击到怪物视线从视野中移开，希雅就仰望起头顶来了。
在那里的是，穿着一身白色火焰如羽衣一样的服装的美丽女性。
──是火轮的神灵　索亚雷（注：神灵的名字有太阳的意思）
有人，这麽嘀咕了。也可以说是太阳的化身，是掌管热和光的神灵。
『雷云啊。以及大地。太狼狈了吧』
如透明一样，或是如燃烧一样的声音倾注下来了。
『话虽如此，挨中了我的断罪之光能无伤⋯⋯是怪物呢。母亲的担心没错』
燃烧着的身影，有如燃烧一样刻薄话语。但是，声音和眼神却是絶对零度。
「初次见面，我叫希雅・郝里亚──」
突然间就要杀人，哎呀，身为神灵都一样，事到如今⋯⋯努力地在理解的同时，希雅用抽搐的表情试着进行寒暄。不论如何，先打声招呼是很重要的。
但是，连那样的希雅的话语，岂止如此就连去意识也一样，全然不感兴趣且冷然的女士，就将视线往虚空投去了。彷佛，就像是在和什麽人在沟通一样。
紧接着，那个就发生了。
──人之子们哟。我已经不认为，你们是我的孩子
是别的，来自女性的声音。不是从天而降。彷佛，就像是向在场所有的人的脑海，直接发出来一样的声音。很悲伤、看破、愤怒、觉悟，像是各种情感失去了饱和色一样，令人毛悚然又毫无生气的声音。
『母亲哟⋯⋯』
『母亲露德莉亚。难道⋯⋯』
欧洛斯和乌达尔的声音，希雅的兔耳听见了。也就是说，是那种事情吧。
这个声音，
──不要，在伤害我的孩子（神灵）了
所有具有生命之人的母亲，星树露德莉亚。是在遥远地远洋的孤岛上，很尊贵的存在。她，会让世界的意志产生共鸣。
乌达尔的力量极度衰弱，就连欧洛斯也暂时性地败北了。
这个事实，唤醒母亲了。
──藉此进行断罪，来使世界平稳
天空扭曲。进入黄昏且夕阳在燃烧着的天空，那正是，可以说是逢魔之时的扭曲、扭动、鸣动，以及，
──欧欧欧欧欧欧欧欧欧！！
──嘎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母亲的神罚成形了。天空，被填满了。是大群的精灵兽。
数百？数千？不，是数万单位。
所谓精灵兽，就是以灵石为基础从自然中诞生的存在。因此，那正是，对轻视自然的人，来自自然所露出獠牙来的景象。
要用神灵压顶性的力量和纯粹的数量暴力来打败勇者，还打算要歼灭在场的魔王国和人类的主要人物们吧。
──灾厄之子哟
令人害怕的气息掠过希雅的全身。并不是看见了死亡的幻视。只是，本能在敲响着警钟。
──坠入到世界的夹缝里吧
在那句话响彻开来的瞬间，希雅背後的空间就失序地扭曲了。
「什っ，这是っ」
虽然希雅立刻就打算从当场脱离开来，但被惊人的力量拉扯，在空中踩了一跤。
回头看过去时，就看见那里有个被扭曲的空间和漩涡的黑暗⋯⋯
「难道是，重力场！？」
是与亲密的吸血姫常用的力量很类似，但却抓住希雅不放。
拼命地踩在『空力』的立足点上，然而扭曲的空间和黑暗的漩涡却是成比例在扩大。想要把希雅包入球体内。
头上被覆盖，下方也在扩大，左右狭窄起来。
处在已经只能往正前方飞出去的情况，可是，到了这种地步等级Ⅹ的後遗症发生作用了。只能强化到等级Ⅴ为止，这样子是脱离不了重力场的！
「姆姆姆っ，有点不妙了！！话说回来，世界的夹缝！？」
为了稍微恢复一下便用嘴咬住了从宝物库内所召唤出来的恢复药，面对咬碎外包装饮使内容物物产生摇晃且在呐喊的希雅，到底是星树露德莉亚回答的呢，还是只是单方面的宣言呢。
──不会在这里，会前往某个地方。只是，你不应该存在於这个世界。
「别那麽随便啊！又不是我自己想来才跑过来的！？是要送我去哪里呀！？至少要是个可以生存下来的世界吧！？」
世界的夹缝，这句话只会给人有一种险恶的感觉。如果是异世界倒还好。但是，如果真的就如话所说的那样⋯⋯
空间，越加扭曲覆盖住了希雅。背後的黑暗漩涡闇变大到能够覆盖希雅，就这麽像大浪一样迫近而来。
下方，可以听见艾利克他们的焦躁之声飞了过来。亚罗刚和路易斯，则以灵法试图要去攻击重力场，但
「这可是神的意志！劣等种没有活路！害虫就该像只害虫，老实地被驱除掉就好！！」
天人族，朝试图要去救希雅的所有人展开攻击。
『母亲啊！希雅不是我们的敌人！务必给予慈悲！』
乌达尔跳上来来到希雅的前方，拼命地在调解。但是，
──如果要怨恨的话，就去恨自己运气不好
回答就这麽一句。
那，正是要将垃圾箱里的垃圾给倒掉一样吧。真有神的风格。被从这个世界放逐出去後，是不可能能知道未来会如何的。
使劲定在空中的希雅的脚慢慢地被拉动，虽然吐露出姆姆姆地声音在努力着，但已经束手无策了。即便是用半转移，几秒钟之後当魔力一耗尽就只会被拖进去而已。
万事休矣。
希雅，一瞥而过看着眼下的人们而露出了苦笑。睁大着眼睛的艾利克他们发出了悲鸣的声音⋯⋯
──这个世界里的存在。该知道自己的罪业深重。
存在完全遭到否定。
那，就是来自星树这位神，给予希雅的神意。
所以，
「是在对谁的女人狂吠啊？」
从黑暗的漩涡里，伸出一只手了。
像是黑暗的东西所凝聚而成一样，一只漆黑色的金属手臂。
它，从背後将希雅的腰抱过去了。
比理解事态要更快，只是，本能、身体、心，以及兔耳！都洋溢着欢喜在跳动着！
在要将一切都吞没进去的黑暗深处里，可以看见真红色的光辉。放出电光的真红，和从黑暗的漩涡内像是渗透出来一样出来的是，要将勇者兔掳走的──（注：真红＝鲜红色，换字会少了一个味道）
「阿一先生！！！」
没错，正是真真正正的『弑神的魔王』
後记：
很感谢，来自大家对於鲑鱼三明治的感想
希望有一天店头外可以排起长长的人龙
⋯⋯各位，有压倒性的需求才会产生出供给。肯定


◎殴杀勇者希亚编　没有被忘记的说
有个人从黑暗中与真红一起渗透出来。
金属的手臂抱住希雅的腰，把人强拉过来。希雅完全没有抵抗，更像是理所当然一样让那只手就往胸口移动过去。
要说连触摸都会拒絶而从她那安心的表情来看⋯⋯
但是，并没有被那副表情有半点被着迷住的感觉。在白发眼带男完全出现的瞬间一股压力就倾注下来了。它，让一切具有生命的物体都屏息，是让他们都哑然呆然的缘故。
「希雅，你没事太好了⋯⋯」
「是っ、是的！阿一先生！」
被释放出来的压力，凶恶到像是在否定生命一样。但是，对人就在他胸膛上的希雅而言话语就像是会令人心荡神驰一样的甘甜，而从心底渗透出安心感了。希雅的兔耳，像是在撒娇一样缠绕在阿一的脖子上。柔嫩的脸颊，就轻轻地依附在所爱之人的胸膛。
现在，不论是持续在歪斜要将人放逐出去的空间，还是被包围住而无法逃脱的超重力场，都弥漫着一股非常甜蜜的空气。
话虽如此，
「啧。真是令人郁闷的空间啊」
所以，
「──『限界突破』」
真红的魔力爆炸开来了。岂止是大气就连空间都会遭到消灭掉的冲击波，就以阿一和希雅为中心以球状爆炸开来。面对彷佛会让人以为是红月的它，一瞬间就将歪曲的空间和重力场消灭了。
真红的冲击波将所有愣住的人们都吹飞出去。就像是被爆风吹拂起来的布一样被翻弄着。位在距离比较近的亚罗刚、葛尔威尔、路易斯，都为了去守护各自的同伴和主君虽然是以很出色的反应展开了障壁，但每面障壁都被吹散开来了。
『限界突破』的使用，就只有在一瞬间而已。但是，在场的任何人都感受到了。任谁都理解了。
那不是人。超越了那个范畴，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怎麽说呢⋯⋯新的异界之子。居然是以自己的力量跨越世界，还将我的力量打退
星树的声音像是回神过来一样再次落下了。
阿一仰望着天空的眼睛，一瞬间就眯了起来。
──异界之子果然很危险。为了这个星球消失吧
精灵兽，像是收到天啓一样跳起来了。数万自然形成的野兽们，收到了母亲的愿望让杀意沸腾起来。天人族也同样。扫开感受到的畏惧，为了驱逐新的异界人这种害虫而鼓起气势。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种状况、那句话，似乎可以想像成是陷入到困境的地步了。想救谁呢。想守护谁呢。你们，正处在进退两难的情况吧」
阿一不知道详细的事情。往这里转移过来，只是，世界之间的间隔太强，就使得希雅的座标被偏移地相当远。因此，再来到这个世界之後，就再次重新调整座标转移了。
话虽如此，希雅却是处在在正被超常存在们和人们，所投以的敌对眼神的状况下，从天而下的话语，以这些来思考便能推测出一定程度事情了。
就连不是类似於过去的埃希德鲁裘耶那样，是个愉快犯的元凶，都充分理解了。
但是，只不过，
「去死吧」
真红再次喷发出来。宝物库灿烂地闪耀起来。
刹那，宛如报复一样──天空就被掩没了。
那是真红和漆黑的十字架──一千架克洛斯・威尔德。
那是特殊复合金属制的死神──一千架的死神收割者。
装载有一击就能将钢铁粉碎并葬送掉的獠牙的十字架，一齐转动炮口。
满载兵器的狮鹫，就展开了其背上的二门格林机枪，打开来的颚门时会放出电光的反物质步枪，以及来自翅膀下方的微型飞弹群。
物量战才是自己所擅长的弑神，想靠物量去对抗就想得太简单了。
一瞬间就从虚空中出现裹着真红灵气又凶恶的『什麽』。就算不知道那是什麽东西，但不论是精灵兽们或是天人们，都透过本能理解了。
──现在，死亡就在眼前，这件事。
「──杀光」
没有慈悲。世界的命运和希雅的性命。要摆在天秤上的东西，肯定就是他们。
因此魔王的勅令下达了。
那一瞬间，地狱的大锅打开了。轰鸣声与闪光就在天上乱窜起来。真红的火线，单单一击就贯穿、爆散、消灭了野兽们。
「可恶っ，这っ、这是什麽啊！？」
将希雅称呼是害虫的天人，拼命地就开始从一瞬间就把距离缩短过来的钝色怪物那边逃走了。但是，面对以重力控制这种荒唐方式进行疑似飞行狮鹫，光是靠可以操控风的程度所进行飞行，对此速度不来到可以以音速进行飞行的黑竜的水准是赢不了的
「住、住手っ──唔呸っ」
吐露出相当傻里傻气的声音，头部就像纸张一样被撕碎了。
「唔、军团长啊──」
部下的天人虽然发出了悲鸣声，但在那一瞬间，加装上了疑似军团长的头的狮鹫，就这麽将电磁加速式对物狙击炮发射出去了。像是将血吐出去一样血肉从嘴巴那里被吹飞出去，就这麽用步枪弹将在呐喊的天人化为灰尘。
竜型和大鹫型，有如狮子长出翅膀一样的精灵兽们，虽然变成海啸往阿一迫近过去，但在克洛斯・威尔德的弹幕面前，彷佛就像是砸在泥墙上一样被消灭掉了。
虽说是以千对万，但那可是每分钟１５００发被电磁加速过的爆裂・弹药。打中的瞬间，会附带上会使半径十米内的物体都遭到消灭的冲击波。已经是，与其说是弹幕不如说是空中的地毯式轰炸。
必然地，精灵兽们的灵石，和天人们的血肉，就变成豪雨往地面倾注而下这种恶梦般的战场场──不，可以说是蹂躙场了。
『这种事情⋯⋯我不允许！』
面对友芳被蹂躙的景象，面对过於惨烈的战场，让火轮的神灵索亚蕾进出焦燥和愤怒了。在上升到高空後，便在一瞬间於头顶产生出如太阳一样的光芒。那正是，朝希雅放射出去的太阳闪光。
『就被阳光给烧死吧！』
「你这家伙」
扬起嘴角笑起来时巨大的神器──『帕尔斯・琉贝里翁』就出现了。瞬间就充能完毕。面对来自天空落下来的断罪之光，魔王的獠牙正面迎击了。
倾注而下的闪光，与喷发出来的闪光在空中产生激烈冲突。惊人的热浪和冲击成放射状延伸开来。
世界染上了阳光，开始落下夜幕的黄昏世界就像是白昼一样被照亮着。
面对如神话般的景象，就使得亚罗刚他们就变得很渺小只能去保住自己的身体。
神的断罪，与魔王的杀意在对抗。
『唔、怎麽可能。人类之身，竟有这种程度っ』
索亚蕾的出力提升了。应该说是神的颜面吧。光柱更加肥大，成了极大闪光要将阿一他们都吞没掉地迫近而来。
因此，召唤出第二架的『帕尔斯・琉贝里翁』
『什っ』
连可以去惊讶的时间都没有。召唤出第三架。还挺着住？ＯＫ，召唤第四架。
『不、不可能啊啊啊！？』
闪光冲向天际，太阳光，应该说是太阳的化身的神遭到吞没了。
『异界的怪物⋯⋯灭亡吧』
大地隆起。火轮的危机使大地奋发起来。
「土块，是在跟谁说话啊？」
右手握着的是超大型电磁加速式对物狙击炮──『修拉肯Ａ・Ａ』。虽然是很浪漫的８８ｍｍ炸裂炮弹，但一击就从欧洛斯的头部到胯下贯通过去。
简直，就是轻轻一敲就把土块给打烂一样。只是将大地收集起来的格雷姆，应该是不可能有办法接下浪漫的。也可以说，至少要变成全身都是金属铠甲的梦幻格雷姆再说了。
虽然立刻就开始再生，但在庞大的身躯完全恢复过来之前，大地就遭到浪漫炮的射穿而爆炸了。这段期间，再生速度就以可以目视到景象下降起来。
感到焦躁的是乌达尔。飘浮在空中，向天空献上祈祷。
『母亲哟！露德莉亚哟！请呼唤火轮和大地！这样下去是会！』
太阳的化身持续在被阳光灼烧。大地的化身持续在被钢铁打碎。这样下去遭到消灭是避免不了的。纵使不会死，但在今後的数百年是会无法显界的吧。而且，复活时，也不知道人格是不是会相同。
星树是所有神灵的根本的缘故，和转移精灵兽相同，是可以逆向过来进行召唤的。乌达尔，向母亲呼喊请求可以使二柱神灵可以紧急避难。
但是⋯⋯
『为、为什麽，您不回应，母亲哟⋯⋯』
想想，很奇怪。为什麽，不只是精灵兽们就连在神灵们都陷入危机时，露德莉亚都没有任何应对。
就在讨厌的预感盈满乌达尔的心中时，然而，母亲回答了。虽然稍微有段距离，但在数十分钟就能到达的距离，是否可以将魔王国给淹没掉的第二波『在地面奔驰着的精灵兽』就出现了。母亲露德莉亚，虽然不同於乌达尔的请求，但却确实地回应了。
同时，并没有在那边召唤出神灵们，不，也回答出没办法了。
「为什麽？那麽，在此之前为了活下来就去拼命吧」
来自天上的祸星，落下了。赤热化，冒出白烟来的巨大岩块──陨石。
它，发出恶魔般的嘲笑通过阿一的头顶，往它的对面那边正在迫近过来的新一大群的精灵兽们⋯⋯直击了。
星球袭来了剧烈的震动。大地卷起，呈现出如海浪般的波涛，尘土冲向天际。冲击波和爆风，都来到距离有两公里之远的这个地方了。
──陨石冲击
从天空坠落下来的祸星，并非是偶然。这同样是，魔王所带来的毁灭之一。
『不会吧っ』
就是那不会吧。星树露德莉亚，无法给予神灵们支援。因为光是派出精灵兽就忙不过来了。
如果要再使用放逐之力会很麻烦，因为阿一已经朝位在遥远北方的大海孤岛放出陨石冲击了。
星树的位置，已经用罗针盘掌握完毕了。陨石冲击也一样，在转移到这个世界来後没多久，就已经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要放出去准备了。
现在，星树正面临存亡的危机而拼命地在应对中。
『你这家伙っ，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吗！？露德莉亚，是这个世界的意志！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生命的母亲喔！活着的生物──』
消灭星树会对许多生命造成重大的影响吧。面对乌达尔如此重大地在呐喊，然而，当事人的阿一，
「罗嗦」
一句话就将他打发了。向『什っ』地一句就说不出话来的乌达尔，以及，向有着血风呼啸的战场上的所有人，阿一说起话来。
「掳走了别人的女人，结果，还打算杀掉，还敢说生命很重要」
形成的杀意、愤怒、真红的风暴在替这个世界染色。
「比起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希雅一个人的性命重要得多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任谁，都无法回答。物理性的暴虐，因为太过疯狂，可是，不受动摇的钢铁意志被暴露出来了。
「不会再让你们出得了手。不论是人，或是山寨神，全都给我毁灭」
那是魔王的决定。怪物的宣言。
岂止是老虎简直是踩到恶魔的尾巴，岂止是竜不如说是碰触到怪物的逆鳞的世界的命运，非常轻易地就被决定了──
「阿、阿一先～～生っ，请你冷静一下啦！你的心情我是很开心！是非常开心喔！」
因为被前来迎接的安心感和笼罩起来的幸福感虽然使希雅很陶醉，但就在世界快要毁灭之前回神过来，用兔耳在缓和阿一的凶相了。
「好了，希雅。现在场面很严肃，稍微给我自重一点。都要因为毛茸茸乐园而去神游了」
「不，要自重这句话才是我的台词」
面对总之停～下来！这在诉说的兔子老婆，使阿一显露出讶异的表情。
「但是，希雅。那些人可是拐走你还要将你给杀掉吧」
「诱拐的是人类这边，要杀掉的是神这边，不一样」
「那麽就把打架的双方都杀掉就好了吧。因为竟敢对希雅出手。除了以死来道歉还能怎样」
「唉，被爱得太过很痛苦⋯⋯不，算了，我大概也很火大，但⋯⋯」
话虽如此，为了自己一个人就要毁灭一个世界更还会吊儿啷当地笑着，希雅的神经并没有那麽大条。香织和缇奥，连雫她们也都同样吧。就只有阿一和月才会这样。他们就是那种会毫不犹豫就去实行灭絶的人种。正是最凶恶的夫妇⋯⋯
「嗯？全部杀了反而才该烦恼，是吗⋯⋯」
为了自己而会使数十万的生命殒落，希雅使不可能会举起双手感到开心的。然後，就使得往头部充血的血终於是冷下来了。
多少，愤怒的情感冷却下来，阿一便环视整个战场了。既に空の精灵兽は数えるほどで、天人も全灭寸前。精灵兽は自然の化身なので、どこかに灵石さえあればそれを核に复活する存在だが、今のところそれもない。
姑且，就将琉贝里翁，和单手在进行连射修拉肯Ａ・Ａ给停下来时，类似红色火球的史莱姆就掉在地上，而在陨石坑内琥珀色史莱姆就变得黏糊糊的。
而，这时，阿一用罗针盘就注意到追过来的气息还健在。
（嚯，山寨神还真是能撑啊。为了慎重起见，都赏给她波状的三发陨石了，但⋯⋯）
看样子，星树似乎勉强可以撑着住三连发的陨石冲击。岂止反击，连声音都没有落下来，窘迫是肯定的吧⋯⋯
（预先放出去的陨石已经打完了。虽然，是可以再次施放，但⋯⋯）
要将陨石当成横跨大陆的弹道飞弹，就需要耗费相当大的魔力。希雅也意外地处在疲惫的状态。敌人残存的战力不明。当作回归使用的魔力则勉强足够。希雅和阿一的魔力全满的状态则另当别论，但在没有自然魔力的这个世界要靠自行恢复会很花时间。
结论。
「真拿你没办法。你们捡回一命了。要对希雅那比海更深的温柔，一边哭一边感谢吧」
一旦，确定回到地球希雅的安全得到保障，根据情况不同⋯⋯在希雅不知道的时候重新全部杀光吧⋯⋯另外，要是进行召唤会很伤脑筋的啊⋯⋯
不明白这种阿一的内心想法，在暴虐的余波与陨石冲击的冲击呈现几乎毁灭状态的魔王国的人民，在感到战战兢兢的同时就在思考什麽时候那种暴虐会朝自己而来了。
「『『『勇、勇者希雅大人！万歳！万歳！万歳！』』』」
阻止魔王的人，总是勇者。某种意味上，虽然是那名勇者招来魔王的，但因为眼前的威胁已经消除就先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不管了。
「在小看我们天人啊っ。我们的所在之地是在遥远的天上，一定会尽数驱逐掉你们这群害虫！只有众神和我们天人的世界，才是理想的──」
成为最後一名的天人，就以满身创痍的身体漂浮在空中呐喊了。充满血丝的眼睛里，没有阿一带来的畏惧，而是像是在否定现实一样的疯狂。
咚啪。
看都不看坠落下来的天人，阿一，就将视线往希雅移动过去。
对想要去帮忙救济的世界，会随着丈夫的手而毁灭在能够回避掉不是悲剧或喜剧的事态同时，面对有认真接受自己的话而停手的阿一，使希雅，再次用非常感动的样子，
「阿一吸っ生～～～～」
「唔」
啾～～地吸住了。手抱住脖子，就连脚也紧紧地环抱上去的同时，就开始将体现出已经不会让你离～～开了地热情接吻起来。对此，阿一也同样用很温柔的表情接受了。不放开希雅，紧紧地拥抱着。
在疯狂和惨剧的风暴离开的战场上空，不去在意有谁在的二人便相互交叠在一起。
气氛一变，同时还有一部分人都「呜哈」地吐露出奇怪的呻吟声了。艾利克也一样。用这个世界已经完蛋了的表情，四肢趴在地上。
路易斯是一副抽搐的表情、葛雷格是非常消沉的样子、菲尔则乾脆扭过头，就连其他的骑士们也都显露出死鱼一样的眼神。巴尔帝德阵营的心陷入濒死。只有，妲莉亚一个人眼睛闪闪地在发出光芒。
而，这时候，
「可以稍微打扰一下吗？」
有个人升到了天空，向阿一他们搭起话来。是亚罗刚。
「嗯嗯～，阿一先孙～，真的好想见你啊」
「啊啊，抱歉。稍微给点时间」
咳哼地试着咳嗽了。我，姑且是魔王喔。人在这里喔。
「不能稍微一下下的说！几乎一整天了不是吗！要做什麽啦」
「啊？一整天？　⋯⋯时间轴不同吗？转移座标会偏移也是这个关系吗？」
亚罗刚，喔哼地大大地咳嗽了。就在他们的旁边。
但是二人，好像只看的到彼此，在对话的同时持续在让嘴唇重合起来。近在眼前。
「时间？那个，月小姐她们呢？」
「要来到这边，就把月她们的魔力都用掉了。在一切都未知的地方，是不可能把枯竭状态的她们给带过来的吧」
「距离那麽遥远呀⋯⋯」
「可以，稍微打扰一下吗！？」
我忍不住了！我从来都没有被无视到这种程度！好受伤！亚罗刚用这种感觉扯开嗓门了。
阿一和希雅，终於「啊？」「什麽？」地一句注意到了。就连这段时间也同样，希雅都紧紧地与阿一拥抱在一起。
面对阿一那种像是在看路边的小石头一样的眼神虽然使亚罗刚一瞬间胆怯了，是在见识过阿一的力量之後。尽可能尝试将想法和情感压抑下来去进行对话，便仔细地观察起阿一来。
然後，就在一瞬间之後，随着莞尔的微笑将手伸出去了。
「很感谢，希雅你们的救援。因为也有误会，所以就先谈──」
但是，就在让我们这一句话要说出来之前，亚罗刚的话就停住了。不，是被停住了。
喀啦一声，被紧握住的手掌很痛。是谁握住的？是阿一？不对，是希雅。
「喂」
不知道什麽时候希雅就从阿一的身上下来，用俯首的感觉，发出阿一听都没听过的霹哩这种效果音来了。
「っ，为、为什麽──」
「你，刚才，拿自己在与阿一先生比较吧？是在寻找可以赢的地方吧？所以，在男人的魅力上自己赢了，是这麽认为的吧？」
噫地一声倒吸了一口气的人是亚罗刚。明明是国王，虽然很擅长将内心隐藏起来，但完全被看穿了。
响起啪叽这种清脆的声音了。同时，还有来自亚罗刚「唔唔！？」这种不成声的悲鸣。希雅的手，把亚罗刚的手掌握烂了。
亚罗刚虽然立刻试图要抽开来，但希雅的手一动也不动。她的表情，被漂亮的长发挡住判断不出来。
「我有很多想说话。你是一个半点反省都不会的笨蛋吧。不论是外表或言行全部都恶心的要死。擅自就将我当成王妃就把你做成肉馅好呢，还是⋯⋯但是，算了，那个就先放一边吧」
魔力噗咻地喷发出来了。把脸抬起来的希雅的眼睛里，正有着淡青白色的光芒。同时，愤怒就沸腾起来了。
亚罗刚藉由本能敲响了警钟。试图要使用灵法脱离。但是，为时已晚。
被紧握起来的拳头，就像一枝被拉紧的箭一样往後方被拉过去。
「你这家伙，是完全赢不过我的丈夫的！你这个很会误会的自恋狂啊啊啊啊っ──────的说」
轰鸣声。希雅的右直拳就往亚罗刚的脸部突刺过去了。面对注满一不留神就会将「的说」给忘掉了的愤怒之拳，亚罗刚就因为一击使得下颚和脸颊骨被粉碎而昏过去了。
可是，因为只有翻白眼，结果便持续在宣泄郁闷，就因为最爱的人被小看使希雅的怒气平息不下来！碎掉的手掌，还没有放开！
「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
猛攻！猛攻！猛攻！希雅的右拳以看不清楚的速度连打着！被弹飞出去就去拉碎掉的手掌把人拉回来，不断在挨下殴打的风暴的亚罗刚，已经完全变成沙包的状态。
「唔、喂，希雅？」
「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的说──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
「不用硬是把『的说』加上去也可以吧？」
面对开始将大帅哥打成破破烂烂的希雅太过凶暴的样子，使阿一有点吓到了。然後，虽然有试着说如果忘记了的话不需要加上「的说」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是希雅的特色吧，才会时常把「的说」加上去。
「陛、陛下啊────っ」
「请您住手手手手手っ、勇者大人啊啊啊っ」
亚罗刚的心腹们想要将事情大事化小的同时都发出了惨叫。国民也一样，面对自己国家的王一边被骂是「很会误会的自恋狂」一边背痛揍的样子都愣住了。
就这样，在已经无法说是很可爱程度的被殴打之下，随着疼痛而反覆地昏过去又醒过来的亚罗刚「已、已经够──」这样的恳求的最後，
「给我，去三途川渡河吧っ！！──的说！」
希雅，用巨人挥击将亚罗刚解放了。
亚罗刚如炮弹一样飞出去就快要撞在城墙上城壁时，使得心腹们拼命地要去接住他。但是，动能停不下来，便一起粉碎了城墙往城内消失了。
愤怒平息不下来气呼呼地希雅，这时转头了。
「你想去哪里？」
「！！？」
瞳孔收缩起来的眼睛所捕捉到的，就是悄悄地试图要逃走的葛尔威尔。以坐收渔翁之利为目标，可是，在看见阿一的蹂躙剧就连神那边也感受到危机感，就变成一只蝙蝠，并且就去找寻可以趁乱进行撤退而试图要去争取时间，但⋯⋯
「等等，希雅。我──」
「辩解是没用的。把翅膀和鳞片，给我留下来──的说」
再次进入到全力连击时间。用取出来的锁链，将发出悲鸣打算要逃走的葛尔威尔给帮起来进行殴打再殴打。以物理破壊掉鳞片，剥下来，折断翅膀，把他的头埋进地里。（注：全力连击时间 /フルボッコタイム。是格斗游戏的术语，类似格斗天王系列打到人之後就会让对方无法反击直到血条清空为止。正确术语我忘了）
「我的心是你的？ 谁要那种腐臭的生物啊っ──的说」
兽人的精鋭部队，为了要救兽王虽然都冲了过来，但希雅单手就将他们给撕烂扔出去撕烂扔出去⋯⋯
「害怕阿一先生的愤怒，要把责任推给他人且试图逃走这口气谁咽的下去！你有在听吗，臭蝙蝠！」
「等、等一下唔哈！？我，身为王咕噗！？而且，竜人──」
「你这家伙敢自称是竜人啊っ，的说！！」
葛尔威尔已经解除竜化，以美男子的样子被人骑在身上乱打着。虽然有稍微抵抗了一下，但那也马上就做不出来，就变成一只只会抽搐地生物了。
希雅酱呼～～～～地一声用很棒的笑容在擦汗。样子看起来很爽快。
宛如鬼神夫妇⋯⋯有这种感觉的魔王国人们，也包含了对刚才希雅那番「如果是替未来着想就要改变」这句话抱持反对的人们，都变的非常老实了。
是失去意识了吧，黏着趴在地上的二柱神灵，连要追击跳着要去照顾他们的乌达尔的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心情，没错，就类似在百兽之王面前屏住气息躲在草丛里的小兔子的那种感受⋯⋯
希雅用清爽无比的笑容，往欧洛斯的残骸，比城墙还要高的岩块小山上着陆的阿一那边，跑过去了。
「对不起，阿一先生。因为被求爱，还有自称是魔王和竜人的兽王，就有点火大了」
「被求爱？　⋯⋯是吗，那就没办法了」
耸了耸肩膀，很爽快就接受了鬼神兔的老婆所上演的暴行剧的阿一，在回家之前，就想起了「诱拐的是人类这边」这句话，就为了要继承暴行便向希雅询问犯人了。
然而，在此之前，就察觉到气氛很危险了吧，还是说从一开始就有那种打算了呢，就有了为了自首而很快地就往阿一那边跑过去的人⋯⋯
「初次见面。我是巴尔帝德王国的首席灵法师路易斯・雷克托尔。召唤希雅、阁下的人就是我」
「⋯⋯嘿」
向就在瓦砾的山顶上如不动金刚一样站着的阿一的面前，路易斯以相当出色的平伏姿势，以此为基础土下座了。
阿一虽然喷出了杀气，但会慢了半拍就是因为南云家对於土下座具有独特的见解。如果是菫和愁，肯定会颁给路易斯「土下座检定准一级通过！」的证书，就是因为那是毫不犹豫又出色的土下座。
「拆散您的家人的罪，我甘愿接受。如果您愿意的话，就以我的性命来偿还吧。但是っ，无论如何，都请帮助我们！」
阿一没有回答，冷眼在俯瞰着路易斯。往那个地方，追上来的艾利克在一瞬间的犹豫之後，就在路易斯的旁边磕头了。
「我是巴尔帝德王国的国王艾利克・路克希德・巴尔帝德。最终同意召唤勇者的人是我。全部的过错都是我造成的。所以，无论如何，都要请您收起对星树的愤怒！一切，都是我们人类的过错所造成的！」
在痛苦地诉说着的艾利克的背後，妲莉亚她们也同样都跪下来了。艾利克，便如实地说明起人类犯下的罪，与救济计画。
「我从希雅那边，有听说你这家──你的事情。有利益的话，就有愿意帮忙的可能性。会被随便怎麽对待都很清楚了。但是，我们只有依靠这个方法了！如果愿意的话什麽东西我都愿意拿出来！所以，能否愿意帮助我们呢！？」
一国的王，跪拜着拼命地在恳求。那副模样魔王国的人民也都有看见，就连意识恢复过来在接受恢复措施的亚罗刚和葛尔威尔也都有看见了。
全心全意的恳求，一切，都是回想起古老的美好而愿意悔改的众多人们的未来。
没有私利私慾的样子，非常使人同情⋯⋯
咚啪♪
「你这家伙，是直呼谁的老婆的名字啊。打死你喔」
「阿一先生，你已经开枪了」（注：这两句使用的原文是一个是「击っ」，另一个『击って』。分别是开枪、开枪了的意思）
ＡＫＹ！谁管你啊！乃是阿一的正义。艾利克在一句「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呢！？」而把脸给抬起来的瞬间额头就中弹，在翻白眼的同时就从瓦砾山上滚落下去了。「陛下啊啊啊啊っ」这种路易斯他们的惨叫便响彻开来。（注：AYK，是不会看气氛的意思）
都讲过好几次不可以直呼其名，是因为会使对话无法推进才使希雅半放弃了，就在非常开心之下，兔耳便不禁就拍打起来了。
在那样的轻松的气氛中，以为艾利克死掉了的妲莉亚在摀住嘴巴的同时不由得，
「怎、怎麽会这样」
这麽在嘀咕但是，
「因为是非杀伤设定放心吧」
阿一先生如此回答後，便很快地就移开视线了。姑且，使用橡胶弹就很慈悲了吧。
「好了，回去罗，希雅」
异世界的事情？世界的危机？国王大人的土下座？　⋯⋯只有土下座值得称赞，面对这麽下定结论阿一，使希雅「就是啊～」地显露出有点放空的眼神了。
但是⋯⋯
妲莉亚，却是紧抓着胸口，像是依赖一样在看着希雅。那种目光，就连勉强醒过来的艾利克他们也都一样。
渗透出絶望感的眼神。但是，却是絶对不会放弃的眼神。肯定，即便就如阿一的宣言那样将希雅带回去了，他们都会挣扎到最後一刻吧。因为许多民众都知道为了未来，与受伤的星树他们必须要改变。
这种模样，与全力去冲撞巨大的钢铁之墙很类似。会壊掉的是哪边，连小孩子都很清楚。
所以，希雅浮现出苦笑，用指尖抓住阿一的袖子了。
「希雅？」
「⋯⋯阿一先生」
看着希雅的眼睛。只是这样，阿一就明白了。没错，完全明白了。
即使如此，真心想要快点离开这个世界的阿一，就以苦笑的感觉询问了。
「为什麽？」
「因为，对感到困扰的事情产生同情了」
面对在替未来着想而挣扎的人，希望可以让他等待一个幸福的结局。所以，向阿一恳求的时候，就有约定要帮腔了。就像过去，月为了自己那麽做过了一样。
「因为会感到後悔，什麽也没有帮上忙，但是也放弃不了，有了一种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要去拼命的感觉，我知道⋯⋯」
自己的存在使家人被逼入困境，虽然有去努力但家人却不断地被夺走，面对见到的一丝光芒（阿一和月），就全力去冲撞了。
「我有点没办法下结论，说了很为难的话，我感到很抱歉。结论，要交给阿一先生。我不会反对的」
那就是，要将重视的家人卷进来希雅的极限线。
约定完成了。比『利益』更有价值的话，传达给阿一了。
面对用真挚的眼神要将结论交给他的希雅，使阿一，
「你这只大白痴兔子」
「好痛！？」
以弹额头回应了。向「为、为什麽？连这个也不会看气氛啊！？」在各种意义上显露出泪眼来的希雅，阿一像是吓了一跳一样说起话来。
「你忘记了吗？如果是为了你要使用全力我可是豪不犹豫的，以前，就这麽说过了吧」
「⋯⋯我才没有忘记」
所以，就交给我了。因为，如果是希雅的心愿，阿一，不论何时都真的会全力以赴。所以，自重必要的。是老～婆们的共识。
因为阿一非常宠爱亲人。疏忽的话，希雅她们就会变得很没用。
在内心里，「我还比较希望阿一先生你宠我们才更自重一点的说」的这麽在想着的同时，嘴角忍耐不住就蠕动起来了。
「然後呢？」
面对在寻求话语、心愿、真心话的阿一，希雅露出为难一样的微笑说了。
「⋯⋯他们的，不，许多人们的，想要将现在这种心情传达给重要的存在的这个心愿，我想要去实现」
不到最後不会知道最後的结果。背负这个世界的未来的人不是希雅。
但是，想要将有做过反省带往不断在规劝孩子，却听不进去，为了保护其他孩子们便牢固地将心房给关上的母亲那边去。
「了解了。就来帮忙吧」
回应很简单。但是，要确保成功的力量就很强。
很讨厌麻烦。是因为希雅这种地方，使阿一觉得很惹人怜爱。
希雅，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抱住阿一了。
阿一，一只手将那样的希雅给举起来後，便噗通一声在瓦砾山的山顶上坐下来了。然後，就让希雅坐在一只脚的膝盖上，彷佛就像是魔王在睥睨下界一样让视线游动起来了。
前面，看到的是与希雅有互动的三王，总算是恢复到可以跳动程度的二柱神灵，以及乌达尔的身影。
「总之，先来收集一下情报。你们，在那边给我排好队」
上上下下弹跳着，自我意识很强系类似上班族女性一样感觉的火轮神灵索亚蕾有了反应。
『闭嘴，异界的怪物！你的作为──』
咚啪♪ 噗咻⋯⋯一声，红色火球史莱姆就飞散了。在危急到就快要被消灭掉之前，总算是变成了史莱姆型态下遭受到的一击，使红色史莱姆就陷入到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都很困难的情况。
『你这家伙っ，竟敢对我们神灵──』
咚啪♪ 大地的神灵欧洛斯，变成大地上的污渍了。就连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都很困难了。
咚啪♪『为什麽连我都有事！？』的一句，乌达尔就飞散了。
看见那种情况，使三王用有点慌张的样子过来了。
在阿一「在那边坐下」这句话下，亚罗刚就维持着浮肿的一张脸，是最後的矜持吧显露出「不，不必了」的一句要站的意思⋯⋯
咚啪 ♪ 因为有做好杀伤设定请放心！会死的喔！
亚罗刚先生撒出脑髓倒下来了。
「坐下」
「待等。你这家伙──」
葛尔威尔，向阿一投以在怀疑轻易地便将生命给夺走是否还保有理智的眼神──咚啪。额头上出现一个洞倒下来了。
现场回到了悄然无声。一拍，是发生什麽了呢理解过来的双方亲信们和国民就发出了悲鸣。
但是，在那之前，闪～～亮的光芒就倾注下来了。不知不觉就有个物体出现在上空──再生魔法照射神器『贝尔・亚加鲁达』的光芒。如果是刚死亡，就可以从黄泉之国强行将人给拉起来的神器。
「哈！？　到底怎麽了！？」
「唔唔！？我刚才！？」
撒出脑髄应该已经死掉的二人，突然间就站了起来。同时，就连黏呼呼的二柱山寨史莱姆，也恢复成史莱姆。
『你这家伙！我可是火轮的化身──』
咚啪，哗啦，照射，复活！『你──』，咚啪，哗啦，照射。『尼──』，咚啪，哗啦，照射。『住──』，咚啪，哗啦，照射。『⋯⋯』
红色史莱姆小姐，很老实地在阿一面前跳动了。
「白痴就是连死了都治不好⋯⋯况且还有自称是神和王的。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吧？」
艾利克先生他们都在皮皮剉了。（注：皮皮剉，吓到在发抖的意思）
亚罗刚先生他们也同样在皮皮剉。
神灵们也无不例外，魔王国的民众就更是抖个不停了。
直到内心改过变得坦然为止，不管死几次都能复活的喔？
也就是说，
──魔王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　 不要让我再说一次，想死就试试看？
以某位地狱少女的严肃表情「这不一样」地说出如恶魔会惹人厌（？）话。
『可以自由地操控生死⋯⋯连母亲露德莉亚也⋯⋯』
不是人类。是更加恶魔地，连神都不及的领域⋯⋯
「那麽？还要多死几次，才会变老实呢？」
啊啊，是魔神啊。
面对莞尔地在笑着的阿一，与神或神甚至无关种族，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存在的心在一瞬间合而为一了。
後记：
殴杀勇者希雅编，下回将完结。───>会完结我就来开新坑，照例会多水１话
但是，先要道歉⋯⋯由於书籍化作业和私事，下周和下下周的更新会很危险。
如果没办法就抱歉了！────>请做好２周不会更新的准备
剧情上有些怪怪的地方，要等作者自己修正
个人能力有限实在翻不出来作者要描述的东西（深刻道歉）


◎殴杀勇者希亚编　恢复中的说
很抱歉，来迟了。
书籍化的作业虽然告一段落，但白米的气力在恢复中。
是在很赶的状况下所撰写的所以故事没有进展，虽然感到很抱歉还请多多指教っ。
════════════════════
魔王城内的一个房间。虽然豪奢但阿一他们，就在有着无数裂痕的食堂里。
在很豪奢长桌的上座处──本来，是城堡的主人魔王所坐着的地方，必然就坐着一位魔王。
是阿一。
光明正大坐下来的样子，会使第一次见到他的人误以为他就是城主，更何况，还已经是光明正大地坐下来了。翘着二郎腿，弯起手肘托腮，以睥睨的身姿在注视着房间内⋯⋯
可是，在他的旁边，像一位妃子一样依偎着，但却又就像一名少女一样的希雅，正精神饱满地在将料理塞满整个脸颊并咀嚼着。
「希雅大人，我替您加茶水」
「谢谢你，妲莉亚小姐」
希雅莞尔地在笑着，妲莉亚也莞尔地回以微笑。
在除了希雅正在吃饭的声音以外就完全无声又带有紧张感的空间里，如清凉剂一样美少女二人的笑颜浸透开来。
没错，在吃饭的人只有希雅。除了随侍在希雅身边在照顾着的妲莉亚以外的人们──艾利克的王国侧、亚罗刚的魔王国侧、葛尔威尔的兽王国侧，以及雷云的神灵乌达尔、大地的神灵欧洛斯、火轮的神灵索亚蕾等三柱神灵，就有如待在狮子面前的小兔子一样，屏着气息就坐在下座的位子上。
嚼嚼嚼。
「还合您的胃口吗，希雅大人？」
「非常好吃喔，妲莉亚小姐！之後希望可以将食谱告诉我！」
「当然！我很期待，可以和希雅大人一起做料理！」
「妲莉亚小姐，明明是一位公爵千金且还是一名灵法术的使用者，甚至还是一位很会做菜的完美淑女」
「希、希雅大人⋯⋯您太过夸奖我了～」
在安静又紧迫的空间内，二名美少女非常温暖的对话就响彻开来。扭扭捏捏着的妲莉亚小姐显得很可爱。
因为希雅遵守了约定将阿一给留住，就使得她对希雅的好感度上升至９９９９９了。
面对从白天以来就什麽都没有吃的希雅，再加上身体强化来到等级Ⅹ而变成一只肚子饿扁了的兔子，於是（妲莉亚）便以物理方法让魔王国的人们（宫廷厨师等）沉默下来物理亲自做起饭菜，来款待希雅了。
顺便一提，在瓦砾的山顶上以「不要让我再说第二次，想死就来试试看」而变得很老实的国王大人们和众神们那里听完事情的经过之後，为什麽会聚集在魔王城的食堂呢，单纯是为了等待阿一和希雅的魔力恢复过来。
而，这时候，响起咚咚地很小声的声音了。
睥睨着下座的同时，横眼眺望着正吃的津津有味的兔子老婆而缓和下来的阿一，就用手指敲击桌面发出声音了。前面，有着一个已经空无一物的杯子。
劈哩地，如落雷一样紧张感游走起来！
其中，妲莉亚小姐瞬间就有了动作。不慌不忙，很优雅地，又迅速地，用灵法将冰水注入到空无一物的杯子里。
行了一礼之後，便悄悄地退离开来。
像是理所当然一样喝起水来的阿一「嗯？」地一声将眼睛眯起来了。
「是柠檬水吗？」
回过头一瞥地询问起来时，妲莉亚小姐恭敬地鞠躬的同时回答了。
「我想光是水会很不合口，便替您加了味道和香气」
这是最初，有建议咖啡和红茶之类的东西，但阿一却是「水就可以了」地一句拒絶了，算是属於妲莉亚的一点点的贴心举动。
就在国王们「乱、乱搞！会被杀的喔！？十次左右！」地显露出这样的表情时，妲莉亚并没有特别青着脸便安静地等候着。
「如果让您感到不快的话我向您致歉。我会接受惩罚的」
「⋯⋯不，感谢你的关心。因为希雅非常信任你」
「恐悦至极」
很开心地松开了脸颊，可是，妲莉亚又再次恭敬地鞠躬了。看见希雅将肉吃得嘴巴鼓鼓的同时用眼神在传达「连料理都很好吃喔～」，使阿一显露出稍微在想事情的举动了。
「是打算在回去之後就去吃晚饭的，但⋯⋯」
「也有准备了轻食之类的东西」
「准备好了啊」
「透过您和希雅大人的对话，魔王大人的世界和我们这边似乎有非常长的时间差」
如果在这边度过了一定时间的话，即便被告知说不吃饭但似乎还是判断出应该要先将轻食准备好的样子。
妲莉亚小姐，真的很优秀。
还有，被称呼为魔王大人时虽然亚罗刚有了反应，但却是用「啊、嗯，我不是呢。没错吧」的感觉将视线移开来了。
「那麽就稍微吃一点吧。可以的话不要太重口味的东西，有吗？」
「那麽就替您准备鲑鱼三明治吧」
「啊啊，这个就好。还有，也给我一杯咖啡。要无糖的」
「遵命」
艾利克在想。「咦？妲莉亚的主人应该是我⋯⋯总觉得，他们才是主仆？」。当然，没有说出来。因为，很恐怖。
「唔、咦？总觉得，妲莉亚小姐的氛围和与我相处时不一样⋯⋯」
「？你在说什麽？话说，希雅。你也吃得太多了吧。晚饭会吃不下的喔。因为，大家都在等你回家」
「没问题的。动一动就装得下了。回去时就会变空了。因为不吃肉就没办法战斗了」
「你，过段时间大概就会学会『要完全埋首在吃饭中』这项食◯的奥义了」
是一只在身体能力方面被评价为是Bug的兔子。因为可以操控头发和血液，摄取到的食物似乎很自然地就会完全转化成能量。
「即便如此，回去之後还要去向大家道歉呢。特别是，有被月小姐斥责就快被什麽给绑架了」
兔耳无力地垂落下来。
「不，嗯，该怎麽说。因为你的不经意发言，使月那家伙很受伤，不过，可能不是那方面吧」
「诶？我，有对月小姐说过什麽吗？」
就是这样子，被说了多余的真心话才会使吸血姫抱着膝盖好几个小时。
阿一苦笑起来的同时，就抚摸起希雅那茫然若失的兔耳了。希雅的表情，一下子就暖呼呼地绽放开来。
而，这时候，面对那样子在互动着二人使艾利克像是受不了一样发出颤抖的声音了。
「我、我可以问一下吗っ」
「不行」
受到冷淡地对待而无可奈何。阿一阁下以子弹驳回了。
「你们夫妇这件事，是真的吧っ」
即使被严惩都有着不会泄气这项评价的人族的年轻国王，还是敢於进行突击。被魔王（亚罗刚）和兽王（葛尔威尔）以「你，是勇者啊⋯⋯」的目光在注视着。
「是又怎样？」
「没什麽っ」
为什麽会有那种傲娇的反应，就是被阿一投以可疑的目光造成的。
艾利克显露出一副就像是咬碎了一万只苦虫的表情。其他人们也一样，同样地在一瞥希雅之後都显露出苦涩的表情。
「呼嗯？希雅，你相当受欢迎吧？」
面对阿一那戏弄般的视线，使希雅显露出很冷淡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
「正是如此！」
「噢！？」
突然现身的妲莉亚小姐，很迅速地配膳，并用双手握拳很有干劲的姿势强烈地肯定了。面对那股气势，使阿一微妙地吓了一跳。非常罕见。
「不只我国的男人，连亚罗刚陛下和葛尔威尔陛下，就在在那边的乌达尔大人也是，大家都迷上希雅大人了。特别是，艾利克陛下，不论被拒絶多少次都要直呼其名，一有空隙就盘算要去接触」
「妲莉亚！？」
身为家臣的青梅竹马，居然背叛了。
「而且，就连亚罗刚陛下都打算趁突然之机去夺取嘴唇⋯⋯真是太恶劣了」
「！？」
亚罗刚用「不要再说了！」的眼神在看着妲莉亚。
就在亲人居然会去告密而让王国方面目瞪口呆的时候，只是，心灵的靠山好像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公爵千金女仆小姐，「可是啊っ」地就以双手摆出胜利的姿势在主张起来。
「请您放心，魔王大人。希雅大人，偶尔会用拳头来表示拒絶！」
「不，嘛，不需要用将眼睛睁那麽大在主张我也能够明白。你稍微冷静一下」
「多麽紧密的信赖关系的⋯⋯真是令人尊敬」
公爵千金女仆小姐很陶醉。当阿一的目光往希雅看去用「这个女仆超有趣的」的视线在传达时，希雅也同样用眼神「好像是继承了旧时秋叶原系的勇者们的教导了吧」地给予回答，使阿一先生显现出「我了解了。所以明明是公爵千金却是身为一名女仆啊。是有被告知说这是最棒的装备吧」这种惊人的理解能力。
过往的秋叶原系的勇者们哟⋯⋯做得好（Good Job）！
「话说回来，魔王大人。您的其他家人，在这里吗？我妲莉亚，想请您赐与我给予向他们问候的荣誉」
「那是不可能的。来接人的只有我。不过，回去时会打开传送门到时候或许就能打声招呼了⋯⋯」
「是、是这样吗⋯⋯太遗憾了，不过，就待那时候的到来。话说，叫做月大人的这一位，难道是希雅大人的母亲大人吗？」
这个疑问使希雅「噗っ」地一声笑出来了。原本就被当成是尼特而很受伤的吸血姫大人。虽然只有年纪称得上，自己如果被当成是好朋友的母亲⋯⋯似乎会使她在房间的角落以三角座坐上个十小时。
话虽如此，对於将希雅看得很强的妲莉亚来说，『能够去批评』那样的希雅的家人，会有那样的误会算是理所当然的。
希雅擦了擦嘴巴的同时，将订正说出来了。
「不对。月小姐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姊姊一样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她是正妻」
「制裁？是吗？是对希雅大人的抑制力？」（注：正妻的日语和制裁很接近）
总觉得，不，虽然不见得有错，但⋯⋯而就在阿一浮现出苦笑的时候，希雅就将它给说出来了。
「不，不是那样，是真正的妻子这个意思的正妻喔」
「『『『『哈啊？』』』』」
回应从房间内响遍开来。特别是来自於三位国王的。
到底，就连妲莉亚都因为太过意料之外的解答而露出说不出话来的模样了。
艾利克让椅子发出卡答一声站了起来，以不由自主的样子向阿一扯开嗓门。
「等っ、等等！希雅──」
「喂」
「希雅殿，是阿一殿的妻子吧！？」
「是吧？」
「那麽，正妻是什麽意思！？」
「还有哪个意思？」
「难、难道说虽然是有想到⋯⋯除了希雅之外──」
咚啪。噗咻。哔咔。（注：开枪─>软绵无力倒下─>复活）
「是说话的语气感觉不出除了希雅殿以外还有别的妻子吧！？」
「是这麽说过的吧」
浑身发抖。艾利克在颤抖。其他人们的表情也变得很险峻。
艾利克的视线往将肉吃得脸颊鼓鼓的希雅那边望了过去。
「希雅、殿！为什麽你能这麽泰然！这个男人，脚踏两条船了喔！」
大口将肉吞下去之後，希雅很泰然地说起话来。
「没有脚踏两条船吧？」
「诶？不是，可是刚才⋯⋯除了希雅、殿以外都还有其他妻子的话⋯⋯」（注：「、」处是说话停了半秒）
「是的。除了我和月小姐之外，还有六位所以不是脚踏两踏船」
「唔！？」
自己所倾心的爱着的少女，是後宫成员之一也不为过。这个事实使艾利克石化了。路易斯的表情则是因光源不明使眼镜产生反射而被挡住，亚罗刚和葛尔威尔则很努力地挤出了面无表情。
「诶？倒不如说，感到惊讶的是我这边。艾利克先生你们这群国王大人们，不如说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吧？」
的确是这样没错。只有艾利克是未婚，但亚罗刚和葛尔威尔身边已经有着十几名的美姫。因为在异世界的土地上，有什麽会使希雅感到不可思议的呢。
就算明白这种事情，包含艾力克在内的未婚势力，内心还无法接受。
「偶、我没有打算要娶多名女性！」
来自亚罗刚和葛尔威尔，再次将「你，真是是勇者啊」的目光往艾利克注视过去了。
但是，对来自异世界勇者兔很执着的艾利克，根本不甩那样的视线。突然间就瞪起阿一来了。
「你这家伙，都已经有希雅了，竟然还对其他女っ⋯⋯这种事情っ，我絶对无法原谅的っ」
「⋯⋯咦？总觉得有既视感⋯⋯」
虽然立刻就从咚啪移往哔咔了，但不知道为什麽阿一却是微微地歪起头来在寻找起记忆。
「希雅、殿！那种家伙有什麽好的！？　 你说是哪里好了！」
「哎，为什麽这麽突然⋯⋯哎哟っ，要我在人前说出是喜欢哪一点很不好意思耶～。总之，是全部！因为⋯⋯呵呵呵っ」
艾利克先生，受到希雅那不受动摇的情话所吸引而「噗唔っ」一声按着胸口的同时瘫倒下来了。处於四肢趴在地上的状态。
而，这时候的阿一，恍然大悟地拍了一个手并且显露出理解过来的表情。
「啊啊っ，对了！是殿下！」
「是陛下才对！」
是来自艾利克的订正。我可是国王大人喔，不是王子呢，这样。
当然，阿一的意思不是那样。对艾利克的言行所感受到的既视感的源头，是已经了解的缘故所做的发言。没错，刚才的举动，就是和对香织所产生的初恋，而很鲁莽地去向阿一挑衅的年幼的海利希王子──兰迪尔君是一模一样的。就连微妙地那种本大爷的的气质也都非常相似。
「干、干嘛？为什麽要用那种温然的眼神在看我！？」
因为是莉莉安娜的弟弟也是义弟，对每次都会很神经质跑来乱的兰迪尔意外地很中意的阿一，就将艾利克和兰迪尔看待成很自大的人了。
这个世上，没有比男人露出温柔的表情要更可怕的了。
像是这麽说着的艾利克君哆嗦了起来。
而，这时候，有着很微弱的声音⋯⋯
『无聊』
『唔、喂，索亚蕾』
是火轮的神灵索亚蕾。雷云的神灵乌达尔，有点慌乱地发出了小小地制止之声。顺便一提，三柱的神史莱姆们因为一般的椅子不够高，就处在是放在儿童用的椅子上的状态。
所有的全员注目焦点往索亚蕾移动过去。希雅则继续大口大口在吃着。阿一也同样，在咀嚼着妲莉亚所配膳的鲑鱼三明治。唔？　⋯⋯真好吃啊。太感谢了！
备受瞩目的索亚蕾，一瞬间，在哆嗦之後，就开始蠕动起来了。是对自己意外说出来的发言而将微妙地焦躁感显露出来。
艾利克很害怕地询问起来。
「索亚蕾殿，无聊是指⋯⋯」
『就、就是无聊啊。异界的勇者，就只是危险份子。你们人之子必将灭亡是注定的。去聊不可能的未来，就只是一番无聊的言论っ』
面对一下子就很激烈地在明灭着的索亚蕾，使艾利克说话的语气变得越来越激动了起来。
「可是索亚蕾殿！我们──」
『请你闭嘴！母亲露德莉亚的决定如果是神意的话，活着的生命就要尊从便是道理！将那个，那种怪物叫过来挣扎！真是丢脸啊！』
「⋯⋯」
『其结果，就是演变成听不见母亲露德莉亚的声音的这种事态！将怪物带过来的邪恶叫来到这个世界，果然人之子──』
「喂」
仅只一言。来自将鲑鱼三明治的一角咬了一口的男人的嘴里，仅只这一句话就使现场的气氛改变了。冲动的索亚蕾，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唔呜っ』地一声就闭嘴了。
但是，就在被阿一的锐利的目光给瞪着看的瞬间，
『怎、怎麽办っ，要动手了吗！？啊─！？呀─！？　要对我动手了っ，可恶っ，可恶⋯⋯可恶っ』
『唔、喂，索亚蕾，冷静点』
是紧张与害怕的关系吧，自我意识很强系类似职业女性冰山角色的索亚蕾小姐，总觉得就变成了渣渣一样的杂鱼而拼命地在虚张声势的不良少女了。
虽然是想要痛骂阿一吧，但这麽做保证又会被整一顿，所以变成了「可恶っ」这种奇怪的骂法，反而使一股令人难以形容又很遗憾的香气就散发出了。
阿一，无言地就将多纳放在桌上。叩咚地响起了很沉重的声音。
『っ！？　っ──っ』（注：这里是日文字是换气声，类似鼻子用力吸气吐气发出来的声音）
浑身发抖。火轮的神灵小姐，全力地在颤抖着。立刻将将欧洛斯和乌达尔拉到桌面上，然後就毫不客气地就爬到他们的背後。
『呀、呀─！？真、真的要动手了吗！？可恶っ！偶、我要是拿出真本事来的话是会很厉害的喔！嗯，之前我并没有拿出真本事！是真的，嗯，我真的很厉害喔！』
『⋯⋯不，索亚蕾，你，确确实实都拿出真本事来了吧』
『不如说，要这麽做就不要躲在我们的背後说啊』
欧洛斯和乌达尔，发出来了感到有些尴尬的声音。如果是人型的话，确实是会将不爽的眼神给露出来的吧。
袭击而来的恐惧和紧张感、自尊心和倔强，是各种情感达到饱和了吧，使阿一露出不快的眼神在看着无法将事态收拾下来的索亚蕾了。然後，姑且就将击锤拉开了。咔叽地响起了凶恶的声音。
『唔！？　っ、っ──就、就算打倒我絶对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的我的喔！也就是说，即便打倒现在的我也没有意义！不应该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嗯嗯，就别做了吧！可恶っ，知道这点──啊っ，乌达尔！欧洛斯！你们是要去哪里啊！？把我留下来，是要去哪！？』
挡箭牌们一蹦一跳地溜走了。
在没有遮蔽的地方，来自索亚蕾所称的邪恶存在的视线便刺了过来。
不知所措，心神不宁地，在蹦蹦跳跳⋯⋯
在桌上齐心沐浴在注目之下的索亚蕾，一段时间往左往右之後──
『⋯⋯呜っ⋯⋯呜呜⋯⋯っ』
居然发出哭泣的声音了。红色史莱姆，就以哇～这种感觉在桌子上面伸展开来。大概，如果是人型的话一肯定会双脚一瘫倒下来，显露出趴在地上在啜泣着的样子吧。
岂止是将久远的心给摧折了不如说是被粉碎了的火轮神灵小姐的虚张声势，似乎就只有与湿掉的卫生纸相同的强度而已。
面对将话说得太过分所显露出来很悲惨模样的神灵，且是高高在上尊贵存在，使王国方面很理所当然地，甚至是连「神应该去死！」做为国家的目标的亚罗刚，都投以同情的目光了。
到底希雅好像是看不下去了，也有札实地吃饱饭，在擦了擦嘴巴後，就从位子上站起了。
「阿一先生⋯⋯请你先到此为止吧」
「哎呀，总觉得，明明自称是神却意外地给人有一种会使人感到愉快的生物的感觉，就不小心了啊」
到底，不认为会存在很爱哭的神，便使阿一流露出非常感兴趣的眼神在看着索亚蕾。
希雅，将手伸向将桌子渲染开来的索亚蕾了。
『干、干嘛啦っ⋯⋯呜呜っ⋯⋯要动手了吗っ，可恶っ』
「请冷静下来。不会再胡闹就不会对你做什麽的」
『那、那麽说感觉好过分！呜っ，可恶，可恶啊っ』
「好好好，别害怕了喔～。没事了～」
『窸、窸窣⋯⋯事到如今，就算你很温柔也⋯⋯呜⋯⋯呜呜っ』
被抱起来，如同在安抚小孩子一样在哄着，就使得索亚蕾小姐变得很老实了。在希雅的手掌上，开始很老实地晃动起来。
「原来如此！这就是希雅大人和魔王大人的异世界式调教吧！」
来自於双手握拳摆出提起气势的样子的妲莉亚小姐那里，说出实在很伤人的话了。
魔王用鞭子，兔子老婆给糖⋯⋯本人们是没有那种打算但因为呈现出这样事实来所以就觉得很为难。
『⋯⋯也打算，对母亲这麽做吗？』
用平静的声音，这麽询问起来的就是大地的神灵欧洛斯了。
『乌达尔被束缚，索亚蕾堕落，而我的力量派不上用场』
沉重又黑暗，有如沉没下去一样的声音。
『不会消灭，可是，是要征服我们吗？』
因为被异界的勇者与她的伴侣，就如文字所描述那样被超乎常轨力量给揍了一顿的缘故，使在明灭着的欧洛斯感受到絶望了。
「我，不会做那种事情的喔」
回答的人是希雅。然後，反过来询问了。
「不是说过了吗。我，是絶对不会杀掉欧洛斯先生你们的。我所能做的，就只是帮忙将艾利克先生他们的心声传达给你们」
『事到如今，才这麽说。使人想起人之子，是如何在践踏我们的谏言的』
「⋯⋯欧洛斯先生，不管怎样，都不愿意原谅人之子吗？」
『到底该怎麽去原谅？除了愚昧之外，便什麽都都没有了的人之子，能如何？』
「艾利克先生他们，对此有话想传达出去喔」
『⋯⋯』
欧洛斯的明灭变强起来。是在压抑涌现上来的负面情感吧。
面对彷佛就像是关上心房一样闭口不与的欧洛斯，使乌达尔出声说话了。
『欧洛斯哟。姑且不论这个国家的人、或兽人，那名年轻国王的那群人的想法我认为是真的』
『乌达尔？』
弹跳地往欧洛斯靠近过去的乌达尔，总觉得像是让想法飞驰起来一样缓缓地在明灭了。
『是败给希雅的缘故吧。感觉燃起来的心有点冷却下来了』
『你想说什麽』
『我回想起来了。用愤怒和决心，强加给古时候的人之子的身影』
『⋯⋯』
只有人之子。是个会去知晓编织出来的事，然後找到喜悦，往未来前进的物种。
但却是一群，与除了会将自身托付给自然，只会活到死的其他物种，有着明显不同的人们。
从原始时代开始，人之子，就成为母亲露德莉亚，以及神灵们所瞩目的焦点了。
『有着希望可以被原谅的罪』
是人之子要做的事。但是，
『或许，母亲露德莉亚，真的希望听听看人之子的话，不是吗⋯⋯』
原本，直到最後要给予人类神罚感到很为难的就是星树露德莉亚。面对母亲疲惫的样子，终於也使得愤怒超越了临界点，强烈地在表示无论如何都要执行神罚的，倒不如说是神灵这方。
『希雅，没有违背约定。如果是希雅的愿望，那个男人也一定会守约的吧。而且，人之子要将心声传达出去，我不反对。欧洛斯哟，以及索亚蕾哟。你们怎麽看？』
『⋯⋯』
『⋯⋯』
大地和火轮沈默了。二柱的神灵，断然没有否定乌达尔的话，也没有将祂当成是叛徒。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不会去反省的人』
为首的，就是在这个房间内的二人吧，欧洛斯的意识往亚罗刚和葛尔威尔移动过去了。
二个人虽然有什麽话想说，但在此之前，艾利克就站了起来。
「今後要是还无法团结一心⋯⋯就太丢脸了」
但是，
「即便如此，要为犯下的罪道歉，向星树露德莉亚传达出想法的这件事，我不认为会是白费工夫」
『所以，就该免去神罚？』
「⋯⋯这件事，要看星树露德莉亚的意思。问题不在於是否能够得到原谅。重要的是要诚实。不管是我、还是我们，都被异界的勇者这麽教导的」
艾利克，以及路易斯他们的目光，往希雅那边注视过去。是注入了慈祥和关爱的目光。
将视线再次回到欧洛斯这边来的艾利克再次说起话来了。
「因此，纵使避免不了会被消灭的命运，但我身为取回旧时美好的人们的代表，想要前往星树露德莉亚的所在地」
就像是孩子，想要去见母亲的心愿。
欧洛斯和索亚蕾继续维持着沉默。但是，明灭却是缓慢下来，显示出他们内心里的愤怒降低了。至少，艾利克的话不是玩笑且是不值一听的样子。
话虽如此，有如放晴不了的云雾的心情是一如既往的，所以，身为神的自己应该要怎麽说呢却是找不到可以说出口的话。
乌达尔带有苦笑感的声音，就在这时响彻开来。
『欧洛斯、索亚蕾。不管怎麽说，那个男人要是认真起来母亲就危险了。现在，就先相信希雅的话，去注视人之子的将来你们觉得如何？』
没有反驳。
在舒缓下来的气氛流淌开来时，而且阿一一副事不关己再起吃一份鲑鱼三明治的时候，被希雅很温柔地对待而稍微恢复内心的索亚蕾，好像在迁怒一样对着乌达尔说话了。
『你对能击败自己的对手，相当迷恋呢』
『哼っ。也有透过战斗所了解到的。希雅很出色──』
『明明都为了和她混浴而被人弄昏过去⋯⋯』
『你为什麽会知道！？不如说，为什麽要现在讲出来！？』
『你，真是在丢同为神灵的脸』
是你才对吧，先不管这件事，「嚯」这种有如中音萨克斯风的重低音一样的低沉身音响彻开来⋯⋯
是阿一先生发出来的。
乌达尔哆嗦地弹跳起来。一点一点地在与阿一拉开距离。
「你，去偷看希雅了吗？」
「我没有怎麽敢！是正好被揍飞过去，连警戒都有做好可以放心喔！」
是吗，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用上搅拌机的神器，将神灵做成肉泥就能原谅了吧⋯⋯阿一虽是这麽在想着，但
「啊，是这样啊！因为乌达尔先生我才想起来，阿一先生，我的维雷多琉根之後能不能看一下呢？」
「嗯？怎麽了吗？」
「因为乌达尔先生擅自而为使得炮击模式被弄壊了！」
『希雅哟！这件事说法上要在稍微──』
乌达尔先生被装进搅拌机里了。
之後，在听完乌达尔尝试要将维雷多琉根神灵武具化的事情之後，使对灵石和灵器、灵法产生出兴趣来的阿一让以路易斯及亚罗刚为首将知识和物品毫不保留地都吐出来的同时，便着手修理起维雷多琉根⋯⋯
在那样的过程中，一听到希雅在与乌达尔的战斗中可以目视并避开落雷的过程时就使表情产生抽搐，事实上面对「过来呀（嘿！Come On）阿一先生！」在挑衅的希雅，就试着在避开要害的同时进行射击都能很自然地被躲开，於是就以「想对我家的老婆做什麽」这种迁怒的感觉把乌达尔装进搅拌器⋯⋯
就在做这些事情的期间，阿一和希雅的魔力都完全恢复了。
艾利克、亚罗刚、葛尔威尔他们的准备也都完成，一行人终於要往有着『起始之地』远海孤岛──星树的领域出发了。
因为时间是在南云家吃晚饭的时间，所以便立刻以水晶钥匙转移到孤岛。
穿过光之扉的阿一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了。
「嘿耶」
是一座漂浮在孤岛的上空，巨大空飞岛──天人们的根据地。
而且，还有剩下来的神灵们，与众多的精灵兽们在等待他们。


◎殴杀勇者希亚编　警察先生，就是这个人的说！
「这真是气派的迎接啊」
笑呵呵的笑声响彻开来了。
而且感到惊讶的人则是艾利克、亚罗刚、葛尔威尔，以及伴随三名国王前来的路易斯他们这些精锐部队。
那座漂浮在天空上，天人族的大本营的巨大浮游岛的威容就更不用说了。还有，覆盖了整片天空与大地的成群精灵兽、复数的神灵。
作为欢迎的迎接的是会使大气产生震动的压迫感和强烈的杀意。与阴天相呼应，彷佛就像是世界的终结一样。
形成了要拒絶他们的防波堤是很明确的缘故，便使身为活在这个世界生者没有不敢到屏息的。动辄，使人的喉咙感到乾渴，心臓收缩起来，整个人就要瘫软并且心脏就快要碎掉一样。
在这样情况下，愤怒，以及身为死士的表现都不会让人感受到违和感的他们就将拼命的意志给传达出去。虽然是在单纯的数量暴力这种威胁的基础上感到害怕，都还是那样子。
「话说，转移的地点，有点偏掉了吧⋯⋯叫星树的，真有你的」
这麽自言自语起来的阿一，环顾四周後露出苦笑了。
转移过来的地方，看样子是星树的孤岛的一角──类似断崖的上面。虽然是打算直接转移到星树的所在位置，但看样子空间好像被干涉而来到岛屿上的一角了。
是能够妨碍水晶钥匙的转移能力的星树，真的很厉害呢，还是能将一个世界的神的阻碍给排除掉，虽说是转移到了大本营的边缘的水晶钥匙很厉害呢。
不管哪一种，就客观的现状来看，虽是人们被逼入到断崖絶壁之处，这种光景但⋯⋯
「心情看起来非常好的样子，但是是为什麽呢？」
艾利克他们显露出很紧张的模样。面对在调侃的阿一，使每个人都显露出一副难以形容很微妙的表情。因为拿他没办法，所以希雅便一边戳着阿一的脸颊一边说起话来。
「阿一先生，这是，在等人吐槽吗？不管怎麽想原因都是阿一先生的陨石派对造成的吧」
一点都没错。会生气＆被害怕是絶对的。就是因为将陨石砸进圣地里造成的。
原来是一座有着丰富翠绿的岛屿，但现在到处都还在冒出黑烟，而绿色的山丘更还有一部分在崩塌。就在可以目视到的范围内。而位在岛屿中央的星树的四周，肯定是更加凄惨。
而，这时候，突然间，一阵由瀑布所奏响的水流轰鸣声就从阿一他们的背後响彻开来了。
喔呀？的一声回头往背後看过去的阿一他们，就看见一道有如海水落下来的巨大阴影──脖子有如镰刀一样的怪物了。大概有三百米吧。因为断崖的高度就有一百米，说不定全长会是以公里来作单位。
「海、海流的神灵っ，梅雷斯──」
当艾利克大喊起来时，就是那只怪物──水流就像是触手一样缠绕起来，类似巨大的龙的身姿的海流神灵『梅雷斯』就跟随在自己的背後，将下巴打开来的同时。
紧接着被施放出去的就是无需多言的吐息。就像是要将一切吞没，要以其质量压死人一样的激烈水流就往阿一他们袭击而来。
随着几乎是从正上方被施放出来的吐息，使阿一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水流里面了。周遭被吹飞开来，断崖在承受不住压力之下产生龟裂了。
就在那样的断崖的一部份就快要整个崩塌下来的前一刻，
「嘴巴给我好好地闭起来吧」
真红的电光进出来了。当有这样的感觉时，下个瞬间，有如登上瀑布的昇龙一样，真红的闪光就直接将水流的吐息给劈成两半了。
『──！！？』
发出不成声的惊愕和悲鸣了。
真红的闪光就这麽将梅雷斯的上颚吹飞，将阴天的一部份吹散成一个圆往遥远的天空消失而去。
就在被弹飞开来的水流吐息的水沫飞散开来的时候，显露出身影来的是无伤的艾利克他们与浮现出冷笑来的阿一。以及，将结界展开来的克洛斯・威尔德，与还在发出电光又大又长的兵器──修拉简Ａ・Ａ。
「总觉得回想起缇奥小姐了呢～」
「还真是令人怀念的往事啊」
看着将修拉肯扛在肩上并且在与希雅相互地在调侃的阿一，使一瞬间将觉悟给做好了的艾利克他们都忽然回神了。
「阿一殿！希雅殿！该怎麽办！？」
已经完成再生的梅雷斯眼睛扭曲起来在彰显着愤怒。看着这样的景象同时，就使得焦躁到表情扭曲的艾利克向阿一询问了。
「要说怎麽办或是该怎样都是如当初所预料的那样。当个开路先锋啊。要快去对星树妈妈，说句对不起」（注：露払い，这里是翻成开路先锋，中文没有这个名词的解释。而这个名词在相扑开赛前的仪式中是带有驱邪的意思）
「开、开路先锋⋯⋯不，在那之前妈妈⋯⋯」
那太乱来了吧⋯⋯话又说回来，为什麽要这麽称呼⋯⋯这样感觉，不仅是艾利克就连亚罗刚他们也这麽认为。对星树的称呼很顽张地忽略过去的同时，视线就转向到正面来，对向了岛屿的中央。
无数的咆哮发出来了。像是使大气产生震动的它，是数十万精灵兽所产生出来的。到底是牠们的圣地吧。似乎不同於被送到魔王国的精灵兽。
一般来说必须要出动军队去应对的竜就像杂兵一样成群结队，要是遭遇上的话只会感到絶望的巨狼和狮子蔓延开来，感觉就像是森林之主那麽凶恶又巨大的昆虫，就有如蚂蚁一样将地面给掩没了。
而且，浮岛上还喷出了白雾。而，天人的军队就以这样的错觉的阵容飞出来。其数量也是以万为单位。
与刚才的条件不同。
就像是陨石冲击和太阳光集束雷射那样，试图要将整座岛给破壊掉的攻击整个倒转过来。要是不将精灵兽作为核的灵石破壊，不全力杀了天人，就连神灵们也不消灭掉的话，是无法去到星树那里去说服的。
作为开路先锋，会非常⋯⋯
「时间差上很接近晚饭时间。不可以让我家的女儿正饿着肚子在等人回去。喂，快点突击啊」
在显露出胆怯模样来的艾利克他们的眼前，阿一把水晶钥匙插入空间中转动起来了。闪耀的传送门被展开来。远远地看过去可以看到传送门的对面。勉强可以直通，变成一道墙挡住去路的大集团的对面。
即使要直通岛屿的中央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是眼睛看的到的范围似乎是勉强可以转移的。
「好了，各位！现在不是惊呆的时候了喔！因为阿一先生都要去处理了，所以我们也要很有活力地突击过去！」
「什っ。阿一殿一个人，要去当那个大集团的对手！？」
艾利克的呐喊像是在怀疑脑子还正不正常一样。没想到，阿一居然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的样子。打算要一起强行突破过去。
阿一，适度地将修拉简的炮弹往将吐息给喷吐出来的梅雷斯那里发射过去，并且，一边朝突击而来的精灵兽、天人、神灵们使用克洛斯・威尔德＆大群的死神收割者进行迎击的同时耸了耸肩膀了。
「某种意义上，座标偏移了也不错啊。在你们向母亲星树道歉的期间，与其持续地去压制住从背後袭击而来的集团，还不如在被拉开距离来的地方，让我来⋯牵制他们要简单多了」
也就是说，不是要去阻止精灵兽们，而是他们为了不使当作最危险的阿一往星树接近过去，要让精灵兽们来阻挡阿一的进攻这个意思。
「我想虽然没想到会是这样，但阿一殿。他们⋯⋯」
「不可以杀掉他们。阿一先生，不可以说谎」
很可疑⋯⋯任谁都这麽认为。话虽如此，没有可以去主张异论的余地。在这项救济计画的可行与否就交给了阿一和希雅的缘故，就除了听从他们就别无选择了。就只能，笔直地，以星树为目标。
「⋯⋯抱歉。阿一殿。这个恩情，我一定会报答希雅殿你们的」
「啊啊，满满的恩情啊。具体而言是物品吧。如果谢礼太微薄的话就宰了你」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你都忘了自己是模范的日本人了喔。要有一颗谦虚的心！话说回来，原本就不是为了我的吗？」
当然，是为了希雅了。因为是希雅的愿望，阿一才会在这里。但是，一码归一码。符合劳动的对价如果不好好地取得的话，劳动的神一定会非常生气的。只有现在，阿一才是个很虔诚的劳动之神的信徒。
「希雅就算了，身上的穿戴和国库是能放过的」
「⋯⋯感觉，简直就是恶魔」
亚罗刚的小小嘀咕声，使葛尔威尔点了点头。是一起体验过生与死的地狱的缘故，感情就微妙的变的很好。
「好了，快走吧」
「我、我明白了。之後就拜托了」
这麽说着，艾利克他们就显露出毅然的表情在传送门前列队了。
希雅，扑向阿一给了他一个轻轻的吻。
「那麽我们出发了喔，阿一先生」
「噢，要小心啊。别做出会令我生气的结果喔？」
「会的啦～。因为阿一先生是不会守护世界的」
相互这样地调侃，希雅很快地就转过身了。
「各位，都做好觉悟了吗？」
现在是前往未来的分岔路。转折点。闪耀着光芒的传送门，就是入口。
向背对着光芒在询问的希雅，艾利克他们深深地点头了。
「那麽我们出发吧！开创未来！」
回答是理所当然的、是做好了觉悟的强而有力的呐喊。
「话说回来魔王大人！刚才的『女儿』这一位，是您和希雅大人的孩子吗！？」
「妲莉亚！？为什麽要现在去问那件事！我明明都很努力不去问了！接吻也一样明明都不去看了！」
面对在冲入传送门的尺尺之前妲莉亚所提出来的问题，使艾利克发出悲痛的声音了。总之快点出发地，希雅便将二人抓起来一起扔向传送门的对面了。
就这麽，连其他成员们也都一样，都以一副难以形容的表情消失在传送门的对面了。
然後，希雅也一个小跳步跳入进去，在只剩下一个人的战场上，
「太不像话了吧」
阿一，就用带有苦笑的感觉自言自语地说出这句话来了。
往那样的阿一而去。
轰隆一声，得到来自正上方的神罚了。是伴随着絶对零度的冰雪的超局部区域的下沉气流。
在纯白色的延伸开来的地面上可以弄出一个陨石坑砸下来一样的风压里，阿一的身影消失了。
『冰雪的，以及流天的，可别松手喔。这家伙，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消灭掉』
『我知道』
『就这样子与断崖沉入海里。在海中，就是梅雷斯的表演舞台了』
在遥远的头顶上，显露出深刻的表情并相互在交谈的是，三柱神灵。
有着一头长长的黑色头发，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与黑色雾气的妙龄美女──是司掌夜晚与黑暗的宵闇神灵『莱菈』
让一头双马尾的淡绿色头发随风飞舞，穿着一身像是舞女一样的服装年纪约十六、七歳左右的美少女──是司掌世界之风流天神灵『恩蒂』
拥有如水晶一样通透的身体且全长五米左右的大鹫──是司掌水气和冷气的冰雪神灵『芭拉芙』
加上海流神灵梅雷斯，她们便是最後的神灵了。
不论是谁，一边进行着如灾害一样的攻击同时，其目光都没有显露出一丝大意或是傲慢的神色。岂止如此，更还看得出来带有着就这麽结束吧的祈祷一样的焦躁感与畏惧感的情绪。
身为神，是要让人敬畏的。从那片天空掉落下来的灼热之星。到现在还无法置信，它，居然不是神而是人所成就出来的。
就在就快要在大地上产生出地狱来的下沉气流，与生物都避免不了死亡的絶对零度，并且更有莱菈毫不保留所施加而来会令意识沉入黑暗的状态异常的能力里，那位莱菈向天人们发出声音了。
『这是神命。天人族的王哟！去诛灭赶往母亲的所在地的不听话之徒吧！』
向在天空上整齐地排列着的天人大军面前，有个骑着一匹如飞马般长有翅膀的白马且身材格外豪迈的美男子，恭敬地将头低下来了。是领受了神灵的勅命而感到很高兴的关系吧，脸颊上染起了红润，眼睛里则有狂喜的火焰在熊熊地燃烧着。
「领命，我们的神哟。身为天王的我──亚斯特尔斯・菲・庞帝德会将害虫们──唔！？」
「哎呀，别这麽有活力啊。来跟我玩一下呗」
『什っ！？』
是天王亚斯特尔斯如鸡被勒住脖子一样的呻吟声，与神灵们的惊愕之声响彻开来了。
犯人理所当然就是阿一。
不知何时从局部地区的灾害中逃脱，以骑乘在飞马的屁股上的状态，抓住亚斯特尔斯的脖子。
金属的手指，紧紧地就掐陷进了天王的脖子里。随着附赠而来的『缠雷』使整个人还触电地在颤抖着。也很贴心地，就连飞马都被卷入进来固定在被施以带有电流的金属网中的空间里。
天王，与他的爱马翻着白眼在抽搐的模样实在很悲惨。
『是什麽时候⋯⋯不对，是转移吧』
『所以才会无伤是吧！？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
莱菈露出如咬碎了苦虫一样表情，恩蒂则倒竖着双马尾在发出怒声。
「你这家伙っ，太不敬了！」
「把你那只污秽的手放开！」
天人们，都没想到自己的王居然会在一瞬间就被敌人近身了吧，在动摇起来的同时使整张脸都变得通红而进出愤怒的情感。
所谓天王，即是侍奉神的神官也是使徒的天人族的领导者。也就是说，在人这个物种中是最接近於神的存在。对下等的民众来说，也等同於是现人神的存在。理所当然，其专用的马匹也被当成很神圣的精灵兽来看待──不，是被当成圣兽的高贵存在。
居然，就穿着鞋踩在那只圣兽的屁股上，将现人神的脖子勒住提起来⋯⋯这在天人族的歴史中是前所未闻的惨事。
他们会动摇也很正常。
因此，叮嘱了。
「如果要爱惜这家伙的性命就别动！还是想看看炸开来的西红柿？」
阿一先生，将拔出来多纳抵在天王大人的太阳穴上。
完全，就是一副利用了人质的犯罪者的举措。
『太卑劣了！』
『你没血没泪吗！？』
『你把人类的情感，都放到哪里去了！』
来自神灵们，如怒涛一样的责难蜂拥而至。就连天人们也都发出「这个恶魔っ」「卑鄙之人！」「堂堂正正地一战吧！」「残忍无道之人指的就是你这种人！」等等，熊熊烧燃有如弹幕一样的责难。
在那种坐如针毡的地方，阿一「嗯」地一声点了点头後，
「能赢就行了っ」
自信满满地，将某位吸血姫说过的台词，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挺起胸膛来，用很得意洋洋的表情断言了。
而，这时候，吐露出苦闷之声来的亚斯特尔斯，不知道为什麽就开始放出光芒来。
『神灵大人！不用管我，请讨伐这个怪物吧！我所夸耀的天之民哟！勅命已经下达了！就该完成使命！这才是我们天人！驱除害虫们吧！』
是借用了精灵之力的法术──好像是行使了精灵术的样子。喉咙被掐住，而且就连身体也被流过的电流给夺去自由了，但亚斯特尔斯却是将能在整个空间响彻开来的带有拼命感觉的言灵发送出去了。
不吝惜自己的性命的那种姿势⋯⋯
而且，还有将枪口抵在那种人身上将他当成人质的阿一先生⋯⋯
是一幅非常残酷的构图。
「挖靠，别把我讲的就像个壊人一样啊。即便如此，这可是我绞尽智慧极力为了不伤害到你们所做出来的结果喔」
要是这样，就更加非人了⋯⋯这样的想法，肯定从神灵到天人都会这麽觉得的吧。
莱菈流着眼泪扯开嗓门了。
『出於无奈！天之子哟！虔诚的孩子们的领袖哟！汝的想法，絶对不会是白费的！』
「感⋯⋯激⋯⋯荣幸っ」
最後是以自己的话语。天王亚斯特尔斯硬是浮现出笑容了。
为了回应，天人的，大概是军团长吧。穿着一身白银之铠的贵公子相貌的青年，便一边流着脸泪一边以毅然的表情呐喊起来。
「别白费了王的意志！全军向後转！那个怪物就交给神灵大人和精灵兽们，我们就去执行害虫们的驱除！」
噢──────地声音，天人全军就以像是为了去回应必定会死的王所流露出来有如死士般的模样开始要去追捕希雅她们。
同时，以数量的暴力钻过了克洛斯・威尔德与死神收割者的攻击的精灵兽便蜂拥而至到了阿一的眼前。
此外，宵闇神灵的莱菈，将缠绕着的黑雾化作数千的长枪发射出去，而流天神灵的恩蒂则将阿一四周的空气夺走，冰雪神灵的芭拉芙则对四周的空间施以絶对零度，海流神灵的梅雷斯则是发射出如雷射一样的吐息枪阵了。
「果然没有那麽简单啊⋯⋯」
阿一小小地叹了一口气。扣下多纳的板机了。
往头顶上。
刹那，阿一的身影便突然消失无踪。
──特殊弹　艾格兹・枪弹
这是一种可以针对子弹与子弹，或是子弹与使用者将阿一的位置完全替换的特殊弹。子弹是雷速。因此，阿一也同样可以进行疑似雷速移动。
也很亲切地（？），在移动前就把天王与飞马给踢飞出去，在攻击蜂拥而至时他们才能得以不会变成地面上的污渍便可收场。因为还活着就没问题！
「唔っ，此仇っ，我一定会讨回来っ」
天人的军团长，一边飞翔一边面对王太过悲惨的样子在咬牙切齿了。认定那个男人才是天人的宿敌，发誓会在完成使命之後は不择手段地将阿一给驱除。
这点，所有的天人都一样，他们的眼里都寄宿着同样的愤怒。
「不管什麽手段，怎样的⋯⋯」
军团长，忽然想到了。自己要追赶的是来自异界的勇者少女。宿敌的男人，是来追寻这名少女的。刚才有做过接吻。也就是说，她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哼哼っ，就没有可以同时遂行使命与天罚好方法吗⋯⋯」
从军团长略为阴沉的眼神与抽搐的嘴角来看，就一目了然他在想什麽了。要还以颜色。如果将因果报应摆在眼前，就可以想见会有多心痛了吧。
在军团长的脑海里，一幅要去蹂躙那名少女，然後将她扔在宿敌之男的面前的景象蔓延开来了。
可笑，可笑到令人受不了。
果然，对劣等种执行天罚真的很愉快。天人族拥有被允许的特权，真的是太棒了。
啊啊，好期待。真的好期待⋯⋯
「库库库っ，呜哈哈哈哈哈っ──噗呸っ！？」
军团长变成墙壁上的污渍了。
是在空中，撞上了看不见的墙。鼻子被压碎，颜面的骨头碎裂，彷佛就像是演得很烂的默剧一样整个人就黏在空中。
同样的现象，都发生在飞在军团前头的所有天人的身上。全都是黏在看不见的墙上，冲撞上去时的冲击和碎开来的颜面和肩膀，与从胸部游走开来的痛苦而使人痛到昏死过去。
而且，还就这麽咕叽地在看不见的墙上擦出一道道的血痕掉落而下。
──魔王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　欢迎来到我的战斗领域
※同班同学的命名版　⇒　无法从魔王大人的手中逃离！
光是由数百架克洛斯・威尔德所张开来的超广域空间遮断型结界单纯地就很让人厌恶了。现在，以阿一为中心三公里四方以及直到高度三公里为止的区域，就成了完全被隔絶开来的空间。
这是假装要针对精灵兽和天人时，悄悄地以迂回的方式配置在地上的森林里与断崖处的。
顺便一提，针对地球上的某个国家的非法谍报员们要对归还者们出手之际所第一次被使用，当时，就使得无意间进入到范围内的信治和良树就一起「我要出去～，要从这里出去～」地，一直在敲打谁都看不见墙壁。
在有最擅长变成魔法的缇奥的帮忙为基础上，阿一才将很执着地死神收割者・生◯危机模式给拿掉了也可以说是没办法事吧。特别是，暴◯非常受欢迎。使好几个都差点失去ＳＡＮ値了。（注：タイラ◯ト是生化危机中的Tyrant，中文是暴君的意思。Ｔ病毒就是取其取第一个字母）
另外，这也是魔王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之一，名为『大家不要死在这里喔』
言归正传。
「军团长！请振作一点！」
「唔，是、是发生什麽了？怎麽一回事？」
是治癒的精灵术吧。被撑住肩膀且被淡淡地光芒笼罩着的军团长，勉强地维持住意识，摇摇头嘀咕了。面对「没办法往前进！有面看不见的墙っ」地在混乱着的同时部下在报告的声音，都使得军团长也同样更加地混乱⋯⋯
下个瞬间，突然间整个背就起鸡皮疙瘩了。感觉本能，无法去否认地很喧嚣地敲响警钟。
像是忘记上油的机械一样以不流畅的动作，军团长回过头了。
那里，一幅会使人毛骨悚然的景象蔓延开来了。
一切，都是红色的。
真红的奔流，覆盖住天空了。如浊流一样。或是，如延伸开来的浓雾。
然後，类似不详的宣告那样，无数的乌鸦便飞出来了。
来自真红的奔流的中心，一个如恶魔一样在笑着男人。彷佛，就像是将饲养在体内的使魔给解放开来一样。
『我不知道他打算要做什麽，但要动手去吹散那种东西！』
凛然的声音，让天人们的心微微地振奋起来了。看过去时，可以看见流天神灵的恩蒂正用产生出来的龙卷，试着要将开始将整个空间给覆盖住的真红色的浓雾给冲散开来。
真红色的雾一瞬间就被龙卷吸进过去，往天空卷起来了。
「唔唔！？不可以っ，恩蒂大人！」
军团长立刻就大喊了。虽然不明白，但姑且，是知道这是一手壊棋。
透过本能。而且，宿敌在嗤笑着的缘故。
可是，他的忠告晚了一步。
『诶？为、为什麽！？』
『唔，空间是什麽时候闭上的！？』
恩蒂动摇起来，注意到的芭拉芙呐喊了。
在其视线的前方，卷起来的真红浓雾就撞在看不见的天上，乘着强烈的风一口气扩散开来了。
『就请你适可而止坠落吧！』
莱菈施放出影枪风暴了。不管怎麽说，能杀掉啊一的话他做了什麽都无所谓了。
然而，下个瞬间，
『噗唔っ⋯⋯诶？』
莱菈，因自己吐出血来，而啪地将嘴巴半睁开来愣住了。
『到っ，什、什麽？身体好痛っ』
『这是什麽？身里里，有什麽⋯⋯』
恩蒂和芭拉芙也一样，对身体突然间就整个痛起来感到很困惑而停下动作了。
并且，
「噗哈っ」
这麽一声，军团长也大大地吐血了。不，不只是军团长，就连所有的天人们都显得很痛苦而开始苦闷起来了。
这样的异常不仅出现在天人与神灵们，还扩及到精灵兽们。强悍又巨大的野兽们，总的来说都开始感到痛苦而闹动起来。
彷佛就像是待在恶梦中一样。眼前，或是在头顶飞来飞去的无数乌鸦更加地让人失去现实感。
『解开具现化！再构筑吧！不要把雾给摄取进去了！』
将警告轰响开来的，就是在此地初次发出话语来的梅雷斯。因为他在神灵中是最沉默寡言的，同胞们也鲜少会听到的他的话语，则是充满了焦躁感。
就如形容的那样，莱菈往黑雾、恩蒂往漩涡的风、芭拉芙往冰雪，梅雷斯则是往水流改变过去立刻再构筑出肉体。然後，各自用各自的方法将雾排除出去了。
如此一来，直到刚才为止的痛楚就像是虚假的一样消失掉了。
梅雷斯，由於海中都是被结界给限制住的空间，所以便让身体趴在陆地上爬上来了。
然後，其目光，就往人在成群的乌鸦的中心里悠然地伫立在上空的阿一丢掷过去了。
『你，果然不是人类。非常令人害怕』
「嘿，不愧是神啊。能以肉体的再构筑来对抗啊」
言谈没有他所说的那麽遗憾，而是以非常轻松的语气回答了。
「你这家伙っ，做了什麽っ」
军团长，一瞬间试图要以构筑出来的精灵术射出光枪。但是，当阿一一瞥过去，将手轻轻地一挥後的瞬间，他就因为体内的痛楚而痛昏过去了。
很不愉快地看着那种景象的同，莱菈代替阿一回答了。
『这是⋯⋯细到肉眼看不见的⋯⋯金属碎片吧』
「答的漂亮」
金属粉尘──是过去，在与那个埃希德鲁裘耶所进行的最终决战中扮演起死回生的一手，阿一的王牌之一。
一度侵入到体内的金属粉尘，会进入到血管内，而从内部去撕裂对象。有那个意思要动手的话，是可以以鸦型的神器『欧尔尼斯』作为中继点一边调整『集束链成』一边进行，让体内的金属粉尘产生反应可以给予对方不会死的剧痛与伤害。顺便一提，真红色的光芒是可以选择的项目！（注：光芒指的是装逼用）
金属粉尘，裹上了真红色的光芒形成浓雾将整个世界世界起来。在其领域内的生物，当体内被魔王掌握住的同时就连生杀予夺的权力也被掌握住了。
这换言之就是，
──魔王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　　魔王以如此地红
这样子，不死不活，魔王大人温柔的拘束术就完成了。
至少，数十万的精灵兽和天人大军就完全被无力化了。
战栗感穿梭过去。这样的现实，任谁都会本能性地进行逃避。精灵兽们顺着本能败北了，只能颤抖而已。
其中，
「为什麽，不会死，也不把人杀了。因为啊，就是要你们多陪我一下。直到那些家伙们达成目的为止，对吧？」
向唯一，在这真红的地狱中能动的神灵们，比恶魔还要更恶魔的男人的邀请响彻开来了。
『⋯⋯母亲哟。很对不起。我们没办法过去你那边了』
莱菈的那句话，更胜於任何的雄辩，在神灵们的内心里讲述起来了。


◎殴杀勇者希亚编　决战的说！　前编
在穿过传送门的同时，一阵浮游感便袭来。
背对着大集团，希雅她们虽然往眼下的森林落去，但到底是精鋭部队。不仅没有半个人受伤，更还平安地在森林中着陆了。
「来吧！要一鼓作气冲出去了喔！」
在背後有着斗争的轰鸣声下，希雅很有气势地发出了号令。就这麽当起先锋跑出森林。
阴天与茂密的林荫将来自天空的光芒遮蔽起来，使森林内显露出很诡谲的昏暗感。路易斯，立刻就产生出光球将前方照亮。
「嘎噜噜────噜」
一头巨大的野猪，从正侧面突进过来了。以一击就能把类似五、六阶的混凝土制的建筑物，给破壊掉一样的突进朝希雅袭击而来。
「到一边去っ！的说！！」
啪地类似空气破裂开来的声音回荡开来的同时，希雅就以战槌挥出超越音速的一击。使它与野猪的精灵兽的鼻头产生激烈的碰撞。惊人的冲击波释放开来的同时即便只有一瞬间的相互抗衡，但维雷多琉根却就这麽被挥甩出去了。
庞大的身躯便一边飞一边将树木给折断开来。朝原本过来的路径，如文字所描述那样被敲回去了。
咕噜地转了一圈，希雅就这麽什麽事都没有一样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在前进着。
「看样子所有的战力都往阿一先生那边去了呢。各位，请小心注意！」
「当、当然了！」
身为代表的艾利克虽然做出了回应，但一提到能将刚才那麽巨大的野猪给瞬杀时，（语气）就显得很微妙了。姑且，这里都还有巴尔帝德王国、魔王与兽王这群最强的人在场。击退不是问题，但不停下脚步，就非常⋯⋯
「话虽如此，可不能将示弱的声音吐露出来呢。亚罗刚陛下，左侧可以交给你吗？」
「你是在对着谁说啊。我们会听其自然」
「那麽後面就交给我们兽王国吧」
路易斯的话，使亚罗刚那易碎的自尊心稍稍恢复过来的同，便和自己国家的精锐们开始注视起队伍左侧，而葛尔威尔以下的兽王国的人们则开始担纲起殿後的任务了。
艾利克，将神灵武具的大剑塔尔纳达拔开来并开口说起话来。
「妲莉亚，攻击就由我们来。索敌和补助就拜托你罗。因为这是你最拿手的」
「了解。我不会让他们去妨碍到希雅大人的」
「⋯⋯咦？妲莉亚，刚才，那种对等的口气──」（注：妲莉亚说话都是用敬语，而上一句对艾利克说话时就便成是对平辈或是晚辈的语气。）
怎麽？被妲莉亚投以这种完全都感受不到敬意的视线，使艾利克将目光移开了。与此同时，心里就在想。这家伙，完全是换了一个主人了⋯⋯⋯身为青梅竹马的情谊与到目前为止所培养起来的羁绊都到哪去了⋯⋯
不管怎麽看，都是那个男人害的！话说回来有女儿算什麽啊！和希雅所生的孩子！是这样吗！？
「陛下⋯⋯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但现在要专注」
「不、不好意思，路易斯」
「哪里，那种共同感我非常能体会，真去他妈的っ」
因为他为人总是彬彬有礼，未曾听过冷静又沉着的王国才俊的路易斯居然会很自然地就将谩骂给劈哩啪啦地说出来了。
同时，自然地超攻击炎枪就发射而出，将从右边茂密树丛中冲过来的巨猿给刺穿了。而且，就这麽冒出爆炎燃烧起来。姑且，是有避开灵石的样子，但却注入了非常多的力量，是杀意极高的一击。
彷佛，就像路易斯先生的迁怒被大大地注入进去一样。
艾利克，当作没看见。
无视了在後头的那些成员，在希雅的右肩上的黄色史莱姆，乌达尔史莱姆说话了。
「姑且是朝岛的中央前进，但没问题吧？」
『嗯。是这个方向没错』
这时，希雅忽然间注意到了。
「咦？说起来，星树小姐⋯⋯意外地很娇小？」
希雅对星树的印象是位在世界中心的巨大树木。而且，对希雅来说所谓的巨树，就是故郷的大树乌亚・阿鲁托了。
从树高四百米以上值得骄傲的故郷的大树的印象来看，星树即便是从那座断崖处观看也应该是如此才对。
但是，并没有办法确认到。
听见希雅的嘀咕妲莉亚便回答起来。
「希雅大人！在文献中，星树大人是一颗直冲天际的巨大树木！」
那麽，为什麽看不出来呢⋯⋯
『絶对是被藏起来了吧』
回答的，就是在希雅的头顶一副逞强感十足的红色史莱姆，火轮的神灵索亚蕾。
面对有如耻笑一样的说话态度，使一边在警戒一边在侧耳倾听的艾利克他们都显露出一副微妙的表情。
『哈，即使露出那种表情也无济於事的喔。你们──』
「索亚蕾小姐索亚蕾小姐，什麽意思呢？」
『唔！？想、想要我告诉你吗？』
是吧是吧。索亚蕾史莱姆扭扭捏捏着。彷佛，就像是个被中意的人搭话而在扭扭捏捏的女孩子一样的氛围。
「是的。请告诉我，索亚蕾小姐」
『怎、怎麽办呢？我、我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人喔？可、可是，如果希雅无论如何都要我说的话──』
『是结界。母亲能干涉空间。是使空间产生扭曲将身影隐藏在其中了』
『欧洛斯你っ！！』
乘坐在左肩上的土色史莱姆──大地的神灵欧洛斯了当地回答了。都可以看见索亚蕾小姐，全然地就显露出「火大～～～っ」这种咬着手帕的幻觉。
很想回答希雅的样子。是那个工作被抢走感到很生气的缘故吧，哔哔波波地显现出来的小火球就朝欧洛斯丢过去。
遭到魔王的鞭策，要将糖给予他的妻子的索亚蕾小姐，则完全对希雅敞开心房⋯⋯倒不如说，就类似一个思春期女孩子所展现出来的一副要引人注目的模样。
真是个很容易搞定的神大人啊。指的，正是火轮的神灵耍萌亚蕾小姐了。（注：チョアレ，这边的チョ参考的是妹斗竜的译法，以卖萌的来解释）
对那样在卖萌的她露出苦笑的同时，希雅便为了安慰与消除她的担心而再次询问了。
「呃～那个，索亚蕾小姐。那个结界，是物理性质上的无法接近的类型吗？」
『！嗯、嗯嗯，就是这样子没错。为了从那个残暴的男人，那非比寻常的攻击下保护身体，母亲才会这麽做的』
如何，希雅的问题！可以倚赖我索亚蕾喔！就是我索亚蕾小姐！像是这样在说着，噗妞地挺着胸膛（？）在回答的卖萌亚蕾。虽然没有眼睛，但其意识明显是往欧洛斯对过去的，所以欧洛斯便显露出一股非常激动地「你很烦耶」的氛围了。
最初给人的印象，已经完全不复在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神大人就在那个地方。
向那麽令人遗憾的卖萌亚蕾，使希雅的冷淡之声就⋯⋯
「残暴的男人？」
面对言外的，「喂，你是怎麽看待别人的老公的」这句话，使卖萌亚蕾哆嗦地噗妞了。
『唔唔！？怎、怎麽！？ 确实就是吧！啊啊！？要动手了吗っ，可恶っ！就、就算你发出那麽可怕的声音也没用的喔！啊啊！？』（注：这里的啊啊，有呛声的意思）
卖萌亚蕾蹦蹦跳跳起来时，立刻就朝从後面跑过来的妲莉亚的胸口扑过去了。
在将神灵给抱住的情况下，让妲莉亚翻白眼了。即便是在歴史上，都未曾有抱着神灵的史莱姆的人族吧。妲莉亚，对类似奇蹟事态有点在颤抖着的同时便紧紧地抱住卖萌亚蕾了。
那个卖萌亚蕾，抖得要比妲莉亚厉害。以用从两侧延伸出去类似手的部分将头部（？）覆盖住的样子在发抖。那正是，神灵的抱◯防御⋯⋯（注：抱◯防御，是抱头防御东方幻想乡的NETA）
已经是一个，比起虚张声势，在情绪上更加不安定的神大人了。
「啊啊～，放心吧，索亚蕾小姐。我没有在生气」
『⋯⋯⋯⋯真的？』
「是真的喔～」
说到底，面对模样太过可怜的神大人（暂定），使希雅苦笑起来招招手了。卖萌亚蕾『是真的真的吗？不是在骗我？说没有在生气，不会等到我回去就对我做出很过分事情？』用这样的感觉，好几次地在看来看去地弹跳着。
顺便一提，就连这个瞬间都还是有精灵兽在袭击着。大抵上希雅是单手将牠们给轰飞出去，但艾利克牠们就意外地显得很拼命了。
在很紧迫，争斗的轰鸣声响彻开来的时间哩，一幅难以形容的景象展现开来。
最先叹出气来的，就是她的同辈。
『啊！？乌达尔！？你要做什麽！我，我才不是那种很轻易就会回心转意的女──啊，住手，欧洛斯！做这种事情，即使如此神灵──啊啊！？』
索亚蕾被从希雅的双肩上离开来的乌达尔所放出来的电击弄到僵直，欧洛斯则趁这个空隙猛然地用力将她给扔飞出了。
噗妞地，索亚蕾便回到了希雅的头顶。就这麽，瘫软～地延伸开来，昭示出没反映了。彷佛就像屍体一样。
「那、那个，欧洛斯先生？乌达尔先生？索亚蕾小姐没有反应」
『是直接将灵素灌入进去让她安静下来的』
『希雅哟，别在意。我只是很受不了刚才的那家伙』
「是、是这样啊。不，但是呢。史莱姆都在我的头上哗～地呈现摊开来的状态了，正常情况下都会很令人在意但⋯⋯」
看起来，彷佛史莱姆在被头部给捕食了一样。
以神灵武具塔尔纳达将巨大的蜂之精灵兽给弹开回去的艾利克，就稍微地在喘着气，露出空虚的眼神嘀咕起来。
「呐，路易斯。你相信吗？那些，可是神灵⋯⋯」
「陛下，你想说的我都明白」
「我，今天，为了这个日子可是拼命的很。现在也是，都赌上性命了⋯⋯」
「确实这种感受。我非常能体会」
现在，应该都还在人类的救济计画中。人类的命运是否到了尽头了呢，这个答案，就在这条道路的前方等待着。
在这紧要关头、极限的状况下，为什麽，会看见神灵在上演前所未闻的短剧呢⋯⋯
那样的艾利克的心情，不论是亚罗刚他们这群魔族，或是葛尔威尔这群兽人都感同身受。所有人的心，就在这一瞬间因很惹人厌的情况而合而为一了。
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到森林的前方出现光芒了。
『要穿出森林罗！母亲就在前面！做好觉悟吧，人类的孩子们哟！』
乌达尔的一喝，将艾利克他们的微妙情绪吹散掉了。
然後，当希雅冲出森林的瞬间，
「唔！？」
是死亡的幻视。目视到的是被压缩起来的空间。在震动着的大气。以及，类似要把森林的外缘部和大地连根吹飞出去的极大冲击。
（是月小姐的空间爆碎！？）（注：技能名的小字是「震天」）
很清楚由空间本身所带来的冲击波的胁威。如果是希雅，是可以使用『半转移』来挺过去的。
但是，艾利克他们呢？
没有可以去迷惘的时间了。即便没做过，但不去做就会死。会演变成会违反要试着去导引接续未来之门这项约束的。
因此，
「欧啦────！！！」
使力往大地一踩，喷出淡青白色的魔力，一瞬间往等级Ⅹ提升而去。
维雷多琉根远远地超越了音速，被挥甩出去将空气之壁粉碎开来。
光是这样的余波就使得现在才陆续从森林里冲出来的艾利克他们都遭到吹飞，结果是必然的，就如文字所描述的那样被被赶走了。
被扭曲压缩起来的空间，在回到原状的同时就产生出剧烈的震动。往那个中心点敲打进去的维雷多琉根，只是，没有能够挥甩出去就与空间本身产生激烈碰撞，给予剧烈地震动了。
──希雅流空间魔法　震◯果实山寨版（注：这里NETA的是白胡子的震动果实的能力）
在爆炸开来的空间哩，爆炸开来的空间剧烈地在碰撞着。在冲撞点的中心大地整个翻起来，大气弹开来了。
艾利克他们被赶回森林里去的同时也同样，都很勉强地趴在地面，紧抓着草木，以神灵武具及灵法来展开障壁要撑过去。
面对如恶梦一样的事态，让人有一种什麽事都做不到被呈现在眼前的感觉。如此一来，就只有趴在地面这种人得以被原谅的情况。
但是，虽然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他们都还健在，带来这个证明的人就是，
「希雅大人！您没事吧！？」
暴风与冲击平息下来，最先发出声音来的妲莉亚，就看见被耙过的大地前方，正如明王一样站立着的希雅了。
「咳噗っ」
看见希雅咳嗽了，就确信她还活着。安心感游遍全身。然而，滴答地落在地面上的红色渲染，不仅妲莉亚就连所有人都颤栗了。
「唔咕，被摆了一道了呢⋯⋯」
希雅吐血了。看样子，直截认真打出去的技能，并没有完全抵消掉的样子。身体多少有遭受到冲击而受到了伤害。
「希雅大人！」
「希雅！」
「称谓」
「⋯⋯希雅殿！」
妲莉亚和艾利克不禁都呐喊了。立刻就将希雅的订正加进去。意外地没受到什麽严重的伤害的样子。
『你没事吧，希雅？』
索亚蕾好像因为冲击清醒过来了。就连在希雅的头上都还是在逞强着。（注：原文从出现チョアレ开始，都是之後的叙述都应该是卖萌亚蕾这个名字，为了大家阅读的方便只用了几次就改掉了）
「嗯，我没事。这种程度，置之不理都能自行治癒。话说回来，大家才都没事吧？」
「我们这边⋯⋯没有减员。谢谢你，希雅、殿。帮了个大忙了」
从正面去承受如天翻地覆一样的冲击都会使人粉碎的情况，即便是吐血不管它都能治癒，真是个男子汉。艾利克他们都发出了乾笑声，妲莉亚则露出了很陶醉的表情。
希雅，一边警戒着追击一边环视四周了。
（哇，这不会是刚才的攻击造成的吧⋯⋯）
映入眼帘的景象，是非常惨烈的样貌。
大致上，四周是被森林围绕起来的这个地方，原本是一片翠绿的平原，及类似水渠一样细小在流动的流水，会让人听见清澈的潺潺水声的静谧之地吧。正是，类似乐园一样的地方。
它，如今大地被耕犁，到处都横躺着无数的岩石，或是插在大地上。在那个地方的中心友好几个陨石坑，绿色的平原因为炭化而焦黑一片，更还冒出了几柱黑烟。河流被破壊的乱七八糟，彷佛就像是湿地一样的大地都变成了泥状。周遭的森林也同样，还有几处都还有着火。
这正是，遭受到天崩地裂的悲剧之地。
理所当然，那天崩地裂的原因就来自於陨石，犯人就是希雅的老公。与其说是无奈，不如说在那个时间点上虽然没办法说是不可抗力，但希雅看见这个惨状也都吐露出「哇呜」这种奇怪的声音了。
『⋯⋯母亲做出什麽样的结论，都是不灭的。对吧？』
欧洛斯，再次的确认。那个如恶魔一样的男人，真的，能确实地，１００％控制得住吗？这样地，弥漫出有点拼命的感觉在询问了。
「我如果被打到破破烂烂，或是死掉了，那种事态我就不敢保证了但⋯⋯一定没问题的！」
『⋯⋯好不安』
欧洛斯，就像刚才的索亚蕾那样抱头了。这真的是，人之子们所呼唤过来的存在吧。
「总之，就先去一趟吧！这样的冲击在来几次我也保护不了的！」
在希雅的号令下，使艾利克他们都从说不出话来的状态下恢复过来，跟在跑走掉的希雅的身後了。
在平原的中央，依然看不到任何东西。映入眼里的是，对面那边的森林，和群山，以及阴天。
但是，希雅确实有感受到了。
兔耳一动一动地动起来，在听取风声。中央一带的风的流动明显很奇怪。听见被看不见的墙给隔开来，往不合理的方向流动过去的声音。
『希雅哟，怎麽了？』
乌达尔，作为其他人们的代表询问了。该怎麽做，才进入到空间被遮断的地方呢。
「就破壊掉吧」
『⋯⋯嗯，也是啦』
乌达尔就用也是啦～这样的氛围在弹跳了。
希雅，就站在兔耳所告知而来的境界线上，大大地将维雷多琉根挥出去了。正在做的就是与刚才相同，直接去敲打空间的打击技。
「你好！还有打扰了！！」
咚咚咚敲敲门。
战槌，对住在那里的居民来看就以非常打扰人的方式在敲起门来。第一击就使空间本身出现裂缝，显现出慌慌张张要去修补起来的样子。但是，立刻就发动第二击。裂缝更加地延伸开来，第三击类似玻璃碎掉的碎裂声就响遍开来了。
看见眼前的景象，就使得艾利克他们都倒吸了一口气。
「那个⋯⋯就是星树露德莉亚大人⋯⋯」
「好壮丽啊⋯⋯」
「好美⋯⋯」
是一颗巨大的树木。树高四百米左右的大树。树干非常粗，看不见树根。宛如，树根就深埋在地底，从地面上所能看见的就有如是树干中间的一部份。
枝叶大大地延伸开来，给人有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包容感。
泰然自若、很庄严，正是，会令人无从去怀疑世界的中心就耸立着一颗星树。
话虽如此，它明显显得很疲惫。树叶看上去好像都失去了水分，其数量本身看起来也很稀少。非常难以说是『长的很茂密』的状态。
不论是树干或树枝都一样，都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枯木般的乾燥感。
因此，随着感动在艾利克他们的心里所浮现上来的应该可以说就是叫做沉痛的感觉了。
艾利克他们都说不出话来。
可是，他们的茫然自失，都随着直到刚才为止都未曾听见的狼狈之声给消解掉了。
「⋯⋯诶？怎、怎麽一回事⋯⋯诶？咦？这个⋯⋯会不会，是其他类似的大树呢？」
没错，动摇起来的人就是希雅。
面对不论何时都不为所动的希雅所展现出来的意外举动，就使得是发生了什麽事情的视线集中过来了。
但是，希雅不是那种情况的模样。
或许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也太过类似的情况。对希雅来说很熟悉，是故郷的那个。从遥远的过去就维持着枯萎耸立着，内部包含着大迷宫般的巨大，由再生魔法才得以显现出来的庄严容貌──大树乌亚・阿鲁托。
是偶然吧。
不，絶对是偶然。不是这样还会是什麽呢。
在困惑着的希雅，也使得艾利克他们都感到很困惑⋯⋯
这时，
『阻止不了⋯⋯命运，已经到尽头了──』
回荡般的声音在世界上响彻开来。
『我所爱着的孩子们哟。那，就是你们选择吗？』
有如通透一样，清澈又透明的声音。但是，却是一种会让人感到很阴暗，又絶望的悲伤之声。
『我所爱着的孩子们哟』──那句话，不是向艾利克他们说的，任谁都能够理解。
星树露德莉亚的意识所对向的，就是依靠在希雅身边的三柱神灵。
乌达尔轻飘飘地浮上来的同时就让想法回荡开来。
『母亲哟，虽然我铭知你的苦恼，但我不敢要你原谅放弃了使命的我。但是，母亲哟，无论如何，现在能否给予一次听听这些孩子们的话呢？』
星树没有回答。在沉默的片刻中，欧洛斯站到前面来了。
『我⋯⋯我，找不出人之子的希望。我的力量不足，只能以这个样子出现在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不配当神灵的话，不论是什麽样的处罚我都愿意接受。可是母亲哟，有一件我想问你。你，真的，已经不想再听人之子的话语了吗？』
星树露德莉亚，现在，都真的不愿意再去听人之子的话语。只有这个，就残留在欧洛斯的心里在犹豫着。
但是，星树露德莉亚还是不回答。
『我、我是⋯⋯』
索亚蕾，想说什麽，但是，就以找不出话来的模样语塞了。真心里，是不相信人之子会悔改的。坦白说，就和欧洛斯一样都因为力量不足，而只能显现出这副模样。
但是，如果要说完全没有感受到的话，就不可能同样都闭口不语了。即便不被原谅只要赎罪的心意可以传达出去这个艾利克他们的心愿，就使得现在的索亚蕾找不到，可以去否定它的理由。
面那麽没有迷惘的索亚蕾，所第一次显露出来的犹豫，星树露德莉亚也什麽话都没有说。
取而代之，
『情非得已』
单纯只是让被染上了深深悲伤的声音响彻开来，
『唔唔！？母亲哟！』
『──っ』
『啊啊⋯⋯』
「哇哇っ，乌达尔先生！？欧洛斯先生，索亚蕾小姐！」
三柱神灵，就像洒落开来的粒子一边闪耀一边在消失了。使感到惊讶的希雅，显露出星树可能认为乌达尔他们背叛了要将他们消灭掉而显露出焦躁感，但仔细一看之後，便察觉到星树的树干中有三个淡淡的发光体。
看样子，是星树将乌达尔他们给收进到自己的体内。
到底是在打什麽样的意图呢⋯⋯
这点，马上就知道答案了。
『抵抗吧，为了世界。异界之人哟，就让你知道我的意志是絶对不会改变的』
星树放出光芒了。灿烂地在闪耀着大树就如神话一样。
从那个巨大的树干的内部，就像是替换掉被吸收进去的乌达尔他们那样出现人型了。
渐渐收束起来的光芒使样貌变得明确起来。
「⋯⋯是星树，露德莉亚的⋯⋯化身」
是谁的嘀咕呢。
很美丽。令人屏息。她，非常神圣。
纯白的衣服，全白的长发。就连肌肤都是如白雪一样的白，缠绕着淡淡的光芒，彷佛就像是数量众多的恒星如卫星般随侍在身旁，几个发出白光的球体就在四周巡游着。
以全然的洁白的白色在彰显的星树露德莉亚的一切之中，只有一点，只有眼睛略微闪耀着银白。眼睛里所拥有的，是悲伤、絶望，以及觉悟。
光是这样就能明白。
事到如今，只靠言语来解决是不可能的。
如果可以的话，一开始就不会降下神罚了。就不会有许多人之子会被杀害。不停地穷尽言语，即使如此都不会停止而对人之子所做下的决定，并不是那麽轻易就会去做的。
正因如此，星树露德莉亚才会因内心的痛心想法，而使出了真正的最终手段。
肯定，杀了人之子，都会使露德莉亚感到痛心。是因为疼爱，不，肯定就连现在，也疼爱着。
但是，世界已经，被逼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所以，母亲不会阻止。没有，能够阻止的。
要将爱着的人之子，爱着孩子们──消灭。
为了拯救其他活着的生命。为了未来。
「那样的未来，太过悲伤了喔」
所谓未来，就是为了幸福所必须编织出来的东西。
至少，希雅是这麽相信而活着的。
因此，
「星树露德莉亚，做好觉悟吧！那样的未来，就由我希雅・郝里亚来殴杀！」
听见要施以暴力就使兔耳涌起做起你看吧的说！！这样的气势来。
开战的信号，就是露德莉亚所放出来的白光流星群。
往那样的漩涡，希雅踏在空中的同时突入过去了。
「我会完成约定！请试着，去抵抗命运！」
如雄叫一样希雅的话传播开来了。
不论是言语也好，将破灭的白光给弹回去的希雅的身影也好，都会使内心产生颤动的雄壮。就像在踹飞艾利克他们的屁股一样。
「っ，路易斯！进行奉纳与祈祷的仪式！」
「遵命！前往星树的根部！」
巴尔帝德的人们跑了出去。艾利克，用锐利的目光看向了同样要跑起来的亚罗刚和葛尔威尔他们。
不需要言语，以能传达出想说的话。亚罗刚浮现出苦笑了。
「我明白。失去泰兰德，既然勇者没有要讨伐神的意思，就只有改变方针这一条路了。在这种情况就不会去抱持野心了」
是一句相当自私自利的话。但是，这时候比起去说出「会从心底悔改的」这种谎言，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葛尔威尔也同样，耸了耸肩膀点了点头。似乎墙头草主义的他，打算要全面性地去遵守服从巴尔帝德王国这项事前的约定去做了的样子。
然後点了点头的艾利克，便立刻追在路易斯他们的身後了。
巴尔帝德王国的骑士们，从各自所背负着的行李中，取出几个要比拳头再大上两倍的宝珠。
本来，一想到灵石的大小就如大拇指的指尖那麽大时，显得很巨大就足以称为是『宝珠』了。当然，从人民那边徵收过来的灵素也收取到了很庞大的量。
艾利克，在星树的前面跪下来了。像祈祷一样将手拱起在胸前，闭着眼睛开始专心地祈祷起来。同时，路易斯就以灵法，行使起被注入在宝珠里的灵素给归还出去的法术了。
从堆积如山的宝珠内，升起了光的粒子，回到星树的所在。
「一切之母，星树露德莉亚大人！无论如何，都请您一听我们的忏悔っ」
艾利克的话响彻开来。
也有了回应。
「っ、陛下！」
是路易斯带有焦躁感的声音。把头往後面看过去时，那个地方现在就有一只被土所形塑出来的竜的精灵兽。打开下巴，可以看见灵素的集束就在那个地方的景象。
「即时实行っ──『风之断崖』」
最快行动起来的人就是魔王亚罗刚。以重视展开速度被行使起来的风之障壁，要去抵挡竜的吐息⋯⋯但是，存在於星树膝下的精灵兽是与众不同的。
亚罗刚的障壁很轻易地就被打散了。
「属性是大地，压缩形态、硬化式三倍化！──『城壁』！！」
就在障壁被打散掉的前一刻，从大地上厚如城墙的岩壁就升起来了。
令人惊讶的是，行使者是妲莉亚。看样子，她是看穿路易斯正专心在奉纳的仪式上，有在注意自己的背後的样子。
妲莉亚的防壁很坚固，即便逐渐被削减却还是继续在抵挡竜的吐息。
但是，还是无法令人安心。
「っ，果然连一个忏悔的机会都不给啊⋯⋯」
用苦涩的表情在嘀咕着的亚罗刚的视线前方，大地的各处在蠢蠢欲动了。它们，不只有竜，更有狮子和公牛的模样。并且，陆陆续续强大的精灵兽，就从四周的森林出现了。
艾利克，表情沉痛地扭曲起来，便拿起大剑塔尔纳达试图要站起来。
是要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承受来自精灵兽的猛攻一边持续进行仪式吧。上空还有壮观的冲击声和闪光在交错着。是星树与希雅在交锋的证据，但相反地，肯定也没有空来当地上的精灵受的对手。
「比起原本，约定就是要辟开一条直到星树的道路⋯⋯只能去做了吧」
葛尔威尔用手去制止了，这麽说话的艾利克了。
「不，阁下就继续祈祷吧。对手就由我们来」
「⋯⋯什麽？」
面对感到讶异的艾利克，葛尔威尔浮现出苦笑竜化了。
「⋯⋯一直以来，纯粹地在诉说要忏悔与悔改的就是阁下了。比起我们一百人的祈祷，由阁下你一个人来更能打动人心吧。那麽至少，就要为了阁下你而尽力了」
「⋯⋯我可以相信，那句话吧。拜托你了」
艾利克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後就点了点头，然後就背对着迫近而来的精灵兽再次跪下来了。接着，就开始专注地献上祈祷。
面对那麽真挚的模样，使葛尔威尔的苦笑加深了。那是什麽意思的笑呢，亚罗刚也明白四的，露出同样的表情同时便开始当起精灵兽的对手。
「对上不破壊掉灵石，就拥有可以无限复活又强大无比的精灵兽，能抵挡到什麽程度呢⋯⋯」
一边嘀咕出这样的话来了。


◎殴杀勇者希亚编　决战的说！　後编
「噫哇啊啊────っ！？」
空间错离开来。同时，自己的身体也被割断开来。
面对那样的死亡幻视使全身的毛都竖立起来的同时扭动起身体时，便袭来一阵被白光的流星群给吞没掉的死亡幻视了。
在空中一步步地踩踏着。发出咻咻咻的声音流星豪雨就像是掠过了衣服和皮肤一样穿越过去。
──你是逃不了的
感觉就像是听见了那种声音一样的刹那，就有一种被用力往後拉的感觉。
「唔っ！！」
视线越过肩膀向後往过去时漩涡的黑影──重力场便展开来要将希雅吞没进去。使劲利器，要藉由臂力从重力场逃脱开来。
死亡的幻视，再一次往空中一跃而出的希雅而来。
空气没有晃动，连声音都没有，静谧的冲击就从身体的深处──让魂魄弹开来，更因此而使得遭到白光之枪给贯穿的景象就浮现在变得呆然若失的希雅的眼前了。
「果然っ，的说！」
立刻就往等级Ⅸ提升过去。同时。还以魂魄魔法来进行灵魂的强化。
紧接着，在有如要将意识给弹开来的冲击下让希雅的呼吸一塞了。即使如此，还是以庞大的经验法则、无意识地往旁边一跳实现出闪避白光之枪了。
『事到如今那种事情⋯⋯』
是星树露德莉亚感到痛苦一样的话语。那句话，不是对希雅说的。她的从希雅身上移开来，往人就在星树的本体树根处在进行敬奉与忏悔之仪的艾利克他们了。
星树露德莉亚单手一挥。光是这样，就产生出巨大的雷，往艾利克他们袭击而去。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随着固有魔法『未来视』之一『天啓视』，使希雅观看到几秒钟之前星树露德莉亚要使雷落下来的景象，就以超快的速度速往射线内插入进来了。
以其身取代避雷针来承受落雷。虽然吐露出「唔呜」地苦闷的声音，但因为有发动『气势防御钢缠衣』才没有出现伤势的样子。
然而，落雷被挡下来也没有特别在意，星树露德莉亚，就让一颗燃烧着的光球出现在举起来的手的前方了。
「那、那是索亚蕾小姐的──」
太阳光照射攻击，在来不及说出来之前闪光就落下来了。对近接战特化型的希雅来说，要从范围攻击中守护自己人是很不擅长分野。
因此，便实行起攻击就是最强的防御！架起发出咔咻的声音的炮击模式的维雷多琉根。立刻被连射出去的炸裂霰弹块，就往目标无疑就是星树露德莉亚袭击过去了。
『──兹』（注：这里的声音是不成声的语气音）
星树露德莉亚，立刻就让白光如卫星一样在四周旋转起来制造出防护壁。但是，异世界魔王谨制的兵器，将那道防护壁吹飞开来，让星树露德莉亚自己不得已往後退了。
太阳光照射攻击，被勉强地偏移开来了。但是，紧接着，冰雪的风暴和数千的黑枪就被往地上发射而出。并且，就连给予最後一击的海啸都在虚空中出现
「真、真不愧是一切之母啊⋯⋯」
星树露德莉亚，无疑是使出了所有神灵的力量。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可以的话很希望有个不会命中的现实。
停留在空中的希雅浮现出焦躁的表情。
只不过是与将眼前的对手给打倒是不一样的。是『守护』这件事情很困难。要说是单纯职务上的问题就罢了，但，以『守护者』这项天职的缇奥为首，对於阿一他们能够泰然自若这麽困难的表现要重新致意了。
话虽如此，并不是要哭诉。
「如果只能去做的话，就只能去做了！！」
自己的手牌是什麽。能做的事和做不到的事，自己就可以决定不是吗。不要被常识囚禁、作茧自缚。
就在星树露德莉亚及大地、破灭的攻击蜂拥而至的时候，在由集中所延长开来的意识之中拼命在思考摆脱困境之策的希雅──
就在空中变成大字型了！
或者说，是有了下定觉悟要用全身去承受下来的打算了吧。那种做法，是守护壁了地上的人们，当星树露德莉亚这麽认为的下个瞬间，
「给吹飞吧────っ，的说！！！」
有什麽东西出现了。从希雅的全身，放出了一道强烈的光芒。
然後，很不可思议地就把蜂拥而至的冰雪暴风和数千的黑枪及海啸，统统都吹散了。
『⋯⋯诶？』
星树露德莉亚，恐怕是生来第一次的『诶？』回荡开来了。
不明白那是什麽意思。
「哈啊哈啊，去、去做就对了呢！」
你做什麽啊。其答案就是，
──希雅流魔力放射　永恒希雅狂热
是某肌肉男的Bug角色，完全不明白但却是很厉害的攻击的山寨版。
正确来说，是藉由魔力的放出，和其放出魔力的振动，来给予物理上的破壊力⋯⋯被这样子解释也一定难以理解吧，反正就是很厉害的开挂技就是了。
如果可以控制血液和头发的话，应该是身体的一部分的魔力也能操控才对！那麽，应该就能模仿出，阿一先生的『魔冲波』！这种由希雅头脑简单的想法所产生出来的初次啼声的技能。
星树露德莉亚，虽然完全显露出就像在说『那怎麽可能』的表情，但也马上就变得很险峻而进行追击了。
但是，在那之前就目击到了。希雅，不知道为什麽不是用力地将战槌而是在将右手给绞紧的景象。星树露德莉亚显露出吓了一跳的瞬间，似乎就给予了Bug兔反击的空隙了。
「希～～亚ａ～～～⋯⋯冲击っ！！」
趁还没把刚才成功的感觉给忘记的时候！就像这麽样地在形容的Bug兔的Bug技第二弹。果然，是某Bug肌肉战士的技能山寨版。
从刺出去所飞出去的淡青白色的闪光就往星树露德莉亚急速地逼近过去。是不习惯战斗的关系吧，星树露德莉亚还是没有闪避而是展开了空间遮断型的防护壁，但那是一手壊棋。
『──呜唔っ』
啪哩一声在玻璃碎裂开来的声音响起的同时，感觉很棒的冲击便直击了星树露德莉亚的心窝。皱起脸来，身体弯成く字型被打飞出去。
「嗯嗯っ，力量的灌注还有待加强呢。要锻链锻链了」
一边在说着什麽的同时，一挥了维雷多琉根。
或者说，是生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被揍』的这种经验吧，使得星树露德莉亚显露出警戒心来停下动作了。
而，同时，对於精灵兽们还没办法杀掉艾利克他们的情况浮现出紧紧咬着牙的表情了。
向那样的星树露德莉亚，希雅说起话来。
「我不会让你过去的喔。直到你将他们的话听进去为止，你的对手，是我」
坚定地，不受动摇，不论到哪都很直率的意志，或者说是刚才攻击锐利地刺向了星树露德莉亚。
那不受动摇的人，彷佛就像是一棵大树。
所以啊。星树露德莉亚，有意无意地，第一次将完全不愿意听进去的姿势，解除了。
『事到如今，话语』
冰冷地像是要割舍一样的话语。但是，星树露德莉亚的眼里，还是有着在忍耐痛苦一样的神色⋯⋯
这时，就像是要掺进星树本体所释放出来的光粒子一样，一句微弱的声音响彻开来了。
──对不起っ。我们人类，背叛了你的爱っ。很对不起っ
那是，非常纯粹的一句话。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掺入其他的意思，纯粹到到涂满了罪恶感的话语。对不起、很对不起的话语，多次地回荡开来了。
在地上，被伤痕不断在增加，开始显露出疲惫模样来的亚罗刚他们守护着的同时，艾利克都还是专注地在献上祈祷。从国内的人们那里所收集来的灵素，就像是往天空升起的灵魂一样飞舞而上。
即便视线没有相交，但星树露德莉亚的本体就是那棵大树的缘故，对她来说应该是有看见年轻的国王就跪在她的眼前。
其证据就是，星树露德莉亚变得面无表情了。为的就是要以意识的力量强行将刘露出的苦恼压抑下来。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
希雅静静地提问起来。星树露德莉亚没有回答。相对地，再次放出猛烈的攻击了。空间的断裂、重力弹、灵素的压缩弹、雷的乱打⋯⋯死亡的幻视填满了希雅的脑脑。
闪避开来，反弹回去，或是一边扫打开来的同时，希雅再次编织出话语。
「你一直都在等不是吗！都露出那麽痛苦的表情了！真的不想伤害人类！心里不是在期待他们愿意改过的那个时候了吗！？」
位在星树露德莉亚的四周的空间扭曲起来。以『天啓视』愈知道下个瞬间会发生的事情的希雅，如炮弹一样往地上落下了。
刹那，星树露德莉亚就出现在艾利克的眼前。同时，希雅就命中了那位星树露德莉亚的背部。就在星树露德莉亚要将断罪的手挥落下去之前，就随着维雷多琉根再次被打飞到上空去了。
「希、希雅⋯⋯」
「称谓」
刚才就要被杀了的艾利克将眼睛大大地睁大起来时，使希雅嘴角一弯笑出来了。
当星树露德莉亚皱起眉头时希雅开口了。
「我说过了吧彼。在你将他们的话听进去为止，你的对手就是我」
仅限不打倒眼前的少女，确实，就无法对地上出手吧。
面对不得不让人这麽确信，自身又充满决心的希雅，使星树露德莉亚终於回答了。
『人之子，会往破壊的未来迈进。彷佛，就像是那麽被决定好了一样』
不只是神的话语。已经，都无法传达给世界所发出来的悲鸣了。
『我理解了。这个世上，也存在着不会编织未来的物种』
究竟都说了多少话了呢。
究竟规劝多少次了呢。
即便如此人类都没有停下来。
不停下来的话世界就会迎来极限。这样下去，就连精灵们都会灭亡。
然後肯定，人类会就这麽继续前进，击退自然、吃掉动物们，而走向毁灭。
是要人类的未来呢，还是其他一切生命的未来呢。
『你认为，我有那麽容易就割舍的掉吗？』
星树露德莉亚的眼睛在瞪着希雅。看见的只有，连希雅都就快要沉溺在悲伤的海洋里了。
『看吧。走到这种地步，人之子都无法团结一心』
视线看过去的前方，是亚罗刚他们那群魔族，以及葛尔威尔她们这群兽人族。星树露德莉亚，读取他们的内心了。改过的心意，那不是纯粹的心意的表露，而是混杂着想要被拯救的盘算。
『已经，原谅不了了。因为人之子，是无法避免将一切都毁灭掉的未来』
那就是说服了。不要，再继续与这个世界有牵扯了。突然现身的异界之子，不要在痛苦的尽头将决心说出口。所以拜托了⋯⋯
这样一句的说服话语。
希雅向那样的星树，
「我不会说要你原谅喔」
困扰地笑着的同时，这麽说了。
「我，只是希望你听听艾利克先生他们的想法」
『⋯⋯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没有意义的话，就不去听吗」
希雅的问题，使星树噤口了。
希雅稍微松开了肩膀上的力气，还是有点困扰四的皱着八字眉再次说出话语。
「露德莉亚小姐说的没错，他们、我们，都是人。就好像神大人，除了只有一个人以外就无法团结一心了」
没错，那就是人。因为是非常多种多样的种族，就会出有许许多多本质的种族了。
「会愚蠢到让人目瞪口呆呢。甚至还会使人笑出来的傻瓜呢。真的，就只有难以挽救的缺点而已喔」
但是，
「露德莉亚小姐，那麽愚蠢又傻还满是缺点的人所编织起来的过去，就没有让你忐忑不安吗？」
正因为多种多样，才会创造出无法预测的未来。
那一切，都是悲剧性的事物吧。
不应该是那样子。耕田、孕育文化、形成社会，能一个个去完成做不到的事的模样，肯定就连神也很欢欣雀跃。正因为孩子们的那种不断努力与向上心，才会是她们疼爱。
「不是要你原谅。我不会这麽说。毕竟，我是局外人。但是，露德莉亚小姐。你很悲伤不是吗」
『⋯⋯悲伤？』
是对希雅的话有所感的吗沉默着的星树露德莉亚，反问了。毕竟是局外人的这名异界少女，所谓的悲伤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悲伤啊。就是直到最後的最後想法都传达不出去」
因此，
「所以，我才会在这里。贵我才会挡在你的面前。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希望母亲和孩子们，都要好好交换一下想法」
只是这样子而已。为了未来在挣扎的人，最终，还是沉没在悲叹和不幸的沼泽里，希雅・郝里亚是不允许的。
而且，所谓为了那个未来在挣扎的人，不只是众人，就连神也是同样的⋯⋯
「请再一次去倾听，露德莉亚小姐。虽然不是完全将『人之子』都包括进去，但其中还是有打从心里想听听你的想法的人」
不需要被告知。星树露德莉亚，是这麽认为的。因为，那声音一直，从战斗开始就明确地有听见了。
只是努力地去无视，只是拼命地将耳朵堵起来，不这样的话自己这个存在就快要瓦解，但是，一直都有听到。不，是与被注入进宝珠里的灵素一起，在将影像传达过来。
──露德莉亚大人っ，真是对不起っ。人类的慾望伤害到你了！
是某个地方的商人吧。刚步入老年的男性就跪在地上额头还贴着地面。在他的四周的人是家人，和可能是员工的许多人们都用同样的方式跪着。
──会降下神罚，我们人类该怎麽说⋯⋯
虽然是铁青着脸但却不愿放弃灵素的敬奉的村民们。看的到流露出非常感到後悔的表情，或是很想就这麽消失的想法。
──务必，要将这个忏悔传达出去。尽管不被原谅，都务必⋯⋯
在某个地方的教会前面，城市里的人们都低着头。不，那彷佛，就像是因为自己才使人类陷入絶望的样子。
──如果愿意的话，希望能给予向精灵们赎罪的机会
是贵族吧。穿一身质料很好的人们，在祭坛的前面比起民众更为使劲地在挤出极限以上的灵素的景象。
──如果没有人类的话，你就不会再受伤了吧？
一边流着由罪恶感所带来的眼泪，一边在担心母亲露德莉亚的修女们。
在那群修女们的後方有着许多的孩子们，同样地，都专心地在献上祈祷。
很难向还很年幼的他们，诉说人类的所作所为吧。要理解到遥远的先人们的罪，去偿还这种事情不可能。
弹是，就连那样的孩子们都，不，正因为是孩子们都明白，
──神大人⋯⋯对不起让您感到痛苦了
神大人，一定是痛到在哭泣着。做出这种事来的是人类，皱着一张脸在献上想法。
『请不要⋯⋯不要っ』
是对希雅的话产生动摇了吧。似乎无法去无视，那些拼命要赶走却取回了古老善心的人们的想法。
『事到如今っ，就因为事到如今。向多少孩子降下神罚了っ』
宛如悲鸣。
『如果取回那份心意的话っ，为什麽っ，为什麽不更早一点っ』
是化身的缘故，没有流下眼泪。但是，如果能哭出来的话，肯定星树露德莉亚会泪流不止。
眼泪的意义是什麽呢。
是思念被神罚杀掉的人之子吗。或是，会变成这样的自己呢。还是，到了最後的最後，纵使不是所有的人类，但却是有取回了为世界着想的心意而感到高兴呢。
内心动摇的星树露德莉亚，像是要扫开一切似的挥动手臂了。
不可视的冲击波袭向艾利克他们。介入到射线里来，希雅也同样以战槌的一挥回以冲击波。
在空中被相互抵消使大气震动起来的时候，希雅，意外地注意到有某种影像流入进来了。
「っ，这是⋯⋯露德莉亚小姐你们的？」
是心。露德莉亚动摇起来的心，让她封印起来的想法出现逆流了吧。
白光化作流星群，空间弹起，超重力空间袭击而来冰冷的杀意风暴。但是，流入进来的东西却是令人讶异的温暖。
在古老的时代，比现在要更久远，人和神、精灵的距离还很近的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是星树露德莉亚，好像每次都会用化身去拜访人类的村落。
会和人类一起享受収获祭，每次新生命诞生时星树露德莉亚都会一则喜一则忧。
没有比兽人族更爱好自然的种族，会用担忧的样子守望着会去追求还不曾见过的自然而展开冒険的他们。
精灵喜欢去戏弄的，总是魔族。要比其他的谁都更擅长与精灵心意相通的他们，会就像是家人一样和精灵一起生活的模样，使星树露德莉亚也很陶醉地投以温柔的表情。
但是，人的时间，动起来要比神所想像的更快。
发生战争了。
面对同族之间相互杀伐的人们，使露德莉亚就像是自己的身体被撕裂开来一样感到痛楚了。
不愿有争执地在人类的面前显露出身影，却是被「自己所信仰的神，应该不会说出那种话！」地以刀刃和敌意相向了。
心冷了，尖锐的痛楚在折磨星树露德莉亚了。
反覆着战争与和平的光阴，人类的领域很急速就在世界上蔓延开来。像是成比例一样，对於神和精灵的信仰被废弃，或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被解释，有时候还会被称为邪神被侮蔑。
世界的均衡产生崩塌。
失去了共存的心。
因为星树就是は世界本身的缘故，露德莉亚便持续地在被人们的慾望撕裂着。
「唔っ，好痛⋯⋯太过悲伤了⋯⋯」
希雅，在面对星树露德莉亚狂乱般的猛攻之前，就发出苦闷的声音了。
但是，那苦闷的声音，与其说是猛攻的关系，到不如说是流入进来的影像在传达着星树露德莉亚的感受，而使希雅也同样感同身受了。
似乎同样地，艾利克他们也都感受到了。他们的视线，都朝星树露德莉亚看去。艾利克他们是理所当然，就连那位亚罗刚和葛尔威尔也都传达出表情扭曲到感到痛苦与痛哭了。
即使如此，就在那样的痛苦和痛苦中也一样，很明确地传来另一种感情了。
──深爱着。打从心底
──相信着。一定可以取回与世界共生的心
透过精灵和神灵，有时会亲自，多次地不断在传达。持续规劝，不断地在提未来，努力要将人们从毁灭中就出来在担忧着的心情，毫无保留地在传达给艾利克他们。
那确实，是母亲的爱。
但是，只有信任的心，已经是被撕裂开来壊掉了。
「っ⋯⋯」
有如撕碎一样的痛楚和痛哭如被刻画下来一样在传来，亚罗刚不禁就低下头了。那宛如，就像一个对自己感到羞愧的孩子一样的模样。
「⋯⋯」
葛尔威尔，将视线从星树露德莉亚那边移开了。染在脸上的是，他第一次所显露出来的罪恶感。
星树露德莉亚，现在，是处於多麽疲累的状态啊。没有做出那种事情来的是谁呢。而且，即使处在那种状态下，都还是爱着人类，是深爱着的关系使神罚这件自己所得到的结论就快使心被弄壊了，她明白这是要转变成厌恶的关系。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请你停下来っ，露德莉亚小姐！虽然是伤害、被伤害，但结果谁都不会被拯救，会不会太过分了啊！」
『会被拯救的っ，是人之子以外的一切っ』
「还来得及！将你的心传达出去，人们的心也会传达出来的！应该能再一次，使想法合而为一的！」
星树露德莉亚没有回答。
「露德莉亚小姐っ」
『⋯⋯』
从星树露德莉亚那里喷出白色的光芒。在遮起手来的前方乌云密布。
同时，星树露德莉亚的轮郭开始散落开来崩塌了。是疲惫到化身的模样维持不下去的证明。
『已经，只能这麽做了。除了毁灭掉破灭的物种外，就无法守住未来了』
肯定，在人类灭亡之後，星树露德莉亚的心也会死去吧。看到她的表情就能明白。她怎麽看都来到极限了。但是，只是为了维持世界的均衡而存在着⋯⋯
从做出神罚的决定的当下开始，她也同样，肯定已经无法停止了。
希雅闭起眼来，呼地一声吐出一口气了。一挥战槌。
很快地睁开双眼，大大地吸了一口气，再一次，将自己的意志呐喊出来。
「我不认同，那麽悲伤的未来！！」
──以终极・灵魂发动限界突破
──昇华魔法发动
──身体强化等级Ⅹ发动
就像要去对抗星树露德莉亚所发出来的白色光柱一样，淡青白色的光芒冲向天际了。
在星树露德莉亚的正上方位在漩涡的中心，有个巨大白光集束起来了。或是，可以匹敌於陨石冲击的压力让世界出现了震撼。
希雅，一边仰望着它同时将维雷多琉根以下段架起来了。（注：下段就是刀尖朝下的姿势）
──１００顿战槌展开
──重力魔法发动。疑似重量増大、増大、増大、増大
──透过变成魔法使肉体强度増大、増大、増大、増大
『异界之子哟，打倒你、消灭人之子，我便能拯救世界！』
「异界的神。我会阻止你，守护他们，我会让你看到未来！」
白色的光之星掉落下来了。
将天空覆盖住的它，希雅──
「欧啦啊────────！！」
从正面进行击碎！
冲击的瞬间，剧烈的冲击使世界摇晃了。爆风呼啸开来，在地上的艾利克他们发出了悲鸣。精灵兽滚着滚着就被吹飞，四周的森林的树木呈现放射状倒伏。
「唔────────っ！！」
不让人打退。维雷多琉根・１００战槌的打击面，抵挡着白色的光之星，可是，甩飞不了！
兹兹兹的声音，踩在空中的脚在被往地面上压过去。糟糕地使希雅的表情浮现出焦躁了。
──希雅！
──希雅大人！
好像听见声音了。是艾利克和妲莉亚她们，在担心希雅，同时在祈祷着的声音。
──要不要，把毁灭这个世界交给我啊？
深爱着的人的声音掠过兔耳。希雅的嘴角一弯描绘出弧线。
「给、我、散、开啊──────啊っ！！」
──空间震动打击发动
──藉由魔力操作发动疑似魔冲波希雅冲击
──魂魄魔法发动　限界的，并且超越极限⋯⋯身体强化等级XI发动！！
──还有，气势！！！
「哈啊──────啊っ！！的──────说っ！！」
咚的一声进出冲击了。而，同时，白色的光之星就被上空反弹回去了。
『⋯⋯怎麽回事』
自身最大的一张王牌，就如文字所描述那样，直接被打回去了。
被磁吸地往天空飞去，将阴天打出一个大洞来的同时，看见白色的光之星被雾散开来，使露德莉亚嘟哝地嘀咕起来。
『抵抗不了了吗⋯⋯』
不用说，在能使星星掉落下来的男人现身的时间点上，就有看破的想法了。
可是，做出要将心爱的孩子消灭掉的这种决断，事到如今是停止不了的。
理所当然的吧。迎来极限，维持不了人形向人类的灵魂一样往淡白色的光芒变化过去的露德莉亚的表情上，看的到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情⋯⋯
然後，像是做下了要讨伐异界的勇者的觉悟一样，轻轻地将眼睛闭上了。


◎殴杀勇者希亚编　尾声的说！
「真是的，为什麽要显露出那种氛围啊。露德莉亚小姐你不是说过不做点什麽就会毁灭了吗」
『⋯⋯诶？』
轻轻地，温暖的话语将自己的身体包围起来。在淡淡的白光状态下，试着将意识投向外界时，看样子是知道，自己是处於被希雅的两个手掌给温柔地裹起来了。
『为什麽？』
「其实，在艾利克先生他们要将话语传递出去的时候，我就只是在拖住你的脚步而已⋯⋯因为被你用那种表情以宁为玉碎的觉悟突击的话，我就没办法置之不理了喔」
当星树露德莉亚什麽话都说不出来时，有个声音就朝那边搭话了。
「哟，好像没事啊」
「啊，阿一先生！」
向着打开传送的出现的阿一，希雅浮现出满面的笑容，同时嘴角却有点抽搐了起来。
『不要呀，请住手啦！不要那样子揉！啊』
『你、你这个怪物！这麽粗鲁地，在对待神灵的我的身体っ』
『母、母亲哟，您没事吧！？我这种模样无法多辩解什麽っ』
『唔咕⋯⋯』
的确用有一种很像是「看我教训教训这个嘴里不饶人又狂妄的女孩」的感觉，使流天的神灵恩蒂（緑色史莱姆），在阿一的右里被揉着。是怎麽搞的。阿一先生的右手的动作看起来让人觉得很讨厌。
同时，莱菈（黑）、芭拉芙（透明）、梅雷斯（水蓝色）的史莱姆，则在左手那边被单手当成是小沙包在抛飞着。
「阿一先生，天人先生们和精灵兽们呢⋯⋯」
「沉入血海里了。当然人都很平安」
那，絶对不是没事，希雅是这麽认为的因为还活着台词就会是这样子。
『⋯⋯那些孩子们，和万军以待都没办法阻止下来啊』
星树露德莉亚，弥漫出一股总有些无力感的氛围。从她的口吻来看是对没有死者感到安心的同时，却被一种万事俱备而得放弃观给支配了的模样。
当希雅在露德莉亚与阿一的陪伴下降落在星树的根部时，艾利克他们都往那个地方跑过来了。
每个人都是一副满目疮痍的模样，很明显处在很危急的状态下。
希雅，姑且对亚罗刚他们投以警戒心，同时为了以防万一，将露德莉亚往胸口拉过来了。露德莉亚，将意识投向希雅虽然微微地在明灭着，但在其意图被显示出来之前，艾利克他们王国这边的人就站到前面来了。
「露德莉亚大人。对不起。人类很愚蠢！」
没有请求原谅，没有乞求人类的未来，巴尔帝德的人们就只是将头垂得低低的。
『⋯⋯那份心意，我收下了』
是心意──但是，不是拯救。露德莉亚的话传递出言外之意。
即使疲惫成这样，星树和神灵对人类来说是很强大的。如果希雅和阿一不会再出手而回去的话，花上短短的时间就能够消灭掉人类了吧。
这时候，亚罗刚有动作了。对在警戒着的艾利克他们和希雅的视线没有反应，维持着痛苦的表情，在露德莉亚的面前跪下来了。
然後，他的额头，就贴在地面上了。
迟了一拍，他的部下们也同样地一齐弯下膝盖，垂起头来。
「正因为相信向前迈进的力量，才是人类的力量。但是，看样子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变得只会向前看而已」
是因魔族在过去是与精灵最近似的存在。持续受到伤害的星树露德莉亚在痛哭。即使变成那种样子，都还是被疼爱的事实。那一切，对亚罗刚来说就是一种就像是心臓被贯穿而过的冲击了。
相信人类的未来，是人类所开创的。神是不讲理的，是个只想随意地去左右人类的未来的存在，因此，便当成是敌人了。
但是，看见那种感受，知道之後的现在⋯⋯
「希望能原谅⋯⋯等等，即便是张开口都说不出来。但是，无论如何，趁这个机会。我们的国民也一样，一定会变得就像是巴尔帝德的人民一样！一切都是我主导造成的っ，无论如何都请给人民一个机会っ。要献上身为歴代的、最愚蠢的王的我的性命我都无所谓！」
在这种情况下将野心隐藏起来的话⋯⋯到底不认为有这麽做地呐喊了。
连吵吵闹闹的神灵们都沉默下来，悄然无声下来充满寂静了。
在这种气氛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踩在地面上在亚罗刚的旁边跪下来的人就是葛尔威尔。
「我与魔王相同。我的性命愿接受神罚。但是，无论如何，都请给予我的人民未来っ。一定，我发誓他们絶对再次会变成是最爱大自然的人民的っ。因此，请求你了っ」
声音抹上了不像是在敷衍的罪恶感了。
二人同样，没有像巴尔帝德的王那样，抛弃未来去道歉。但是，只有那份忏悔的心情，任谁都能如此确信那是确确实实的。
『⋯⋯明明可以更早一点，听见那句话的』
星树露德莉亚的声音，在颤抖着。面对心爱的孩子们的，真的一直都想听到的话，就使得感动与悲叹的感情就快要涌上来而使声音变得就像是要拼命去忍耐下来一样了。
下句话没有说出来。隐约地看得出来在迷惘。感到苦恼，更加地要将她逼至絶境的样子。
取而代之的是，以不愿意看见那样的母亲的模样，常闇的神灵莱菈说话了。
『我无法去相信』
已经，是一国的人民的改过，都不足以恢复世界的均衡。如果，当场原谅，其结果，魔王国和兽王国的人民都不会改过的话呢？要是亚罗刚或葛尔威尔转变心意，而走上轻视自然的道路的话呢？
下次，精灵就会死絶，世界的均衡会被瓦解，活着的生命也会遭受到威胁吧。
因为相信人之子的神的心被弄壊了，才会演变成现在的事态。仅仅是用言语，都不该去容许会对世界造成破壊的危险。
亚罗刚和葛尔威尔，以及他们的部下们全都显露出近似絶望的表情了。
艾利克他们也同样，什麽话都说不出来。
忏悔的话语传递出去了。
彼此的真心也传递出去了。
即便如此，神罚的决定还是，无法颠覆的真正最後手段，就被端放在眼前了。
那就是，这个世界所得到的结论。
因此，就试着提出异世界的结论。
「喂，我们这边的晚饭时间就快到了。不要拖拖拉拉的，快点从人类那边把灵素抢过来就可以解决了吧」
包含希雅在内的所有人，都将感到困惑一样的视线往声音的主人──阿一射过去了。是玩腻了吧，适当地让神灵史莱姆们瘫平下来的同时继续说起话来。
「问题在於不顾及世界在消耗灵素，即便被说要去过环保的生活也听不进去吧？那麽，就人类身上拿走灵素，神也好精灵也好都收留在这座岛上完全断絶关系就行了」
然後，
「在到目前为止被给予的理所当然的东西都不复存在的世界上，人类会走向哪种道路，你们这些神就高高在上地看着就行了吧」
要在失去之後，才会注意到那有多重要⋯⋯这种情况很常见。
是就这麽忘了呢，还是会去珍惜留下的东西呢。那就因人而异了吧。
『⋯⋯你、你在说什麽啊？』
星树露德莉亚，也很困惑地询问起来。
很正常。原本前提就很奇怪了。所谓灵素，就是存在於自然之中，或是存在於人体内的东西。要将它抽离是不可能的。
『那种事情，做得到──』
「做得到吧？」
不可能⋯⋯不是吗？落下星星，也不在意神灵，对上万军都没有出现任何一名死者就能将其压制的这名异界的男人，可以实现那麽荒诞无稽的事情吗？
就连可以一笑置之的话，被阿一这位异世界的魔王大人提及也无法去否定。
「那、那个阿一先生？」
连希雅也感到很困惑。岂止跟阿一无关，它甚至还困扰了希雅，或者说打算要为了去加害的世界伸出援手，就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了。
阿一耸了耸肩膀的同，
「因为灵石、神灵武具、精灵，乃至神灵本身，都会有很多回报的样子啊」
神灵们一齐吓了一大跳了。难道要将我们，卖给异世界的邪神吗？用类似这样的感觉，依靠在一起噗噜噗噜地在发抖着。
但是，从那样的阿一的样子来看，那不过是原则时使希雅马上就看穿了。
「真心话是什麽？」
「希望能达成不要再来召唤希雅的协议」
似乎是这个意思。
如果在单纯的偶发事故下的转移放着不管就行了。但是，是召唤。而且，为什麽会是希雅这点也不明。
老实说，将希雅带回去确认安全後，就能以万全的姿态将一切可以召唤的可能性都破壊掉，但一想到希雅的感受就没办法这麽做了。
因此，能在救济计画中去解决这世界的种种问题就没有召唤的必要性的话，感觉暂缓也是可以的，但这也变得很微妙了。
往後，有谁可以保证这个世界的谁，不会再次去行使召唤之仪呢。
因此，考虑过希雅的感受，和断絶後顾之忧的方法的阿一所得到结论，就是刚才所提出来建议。
「嘛，实际上，是否做的到我不知道。最少月和香织的帮忙是必要的。但是，可以的话，那是最好的办法，你就有能轻松回家的方法了吧？」
「阿一先生⋯⋯」
即使没有要为了这个世界而奉献出人生的打算，但也知道认识的人们会死去，会用笑容回家意外地与希雅的性格不相配。
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就能在吃晚饭的时候，将希雅被召唤到这个世界来的世界当成笑话来谈了。
在那样阿一的考虑下，希雅的心情已经变得「哇──っ」地，就这麽扑进阿一的怀抱了。
一边拥抱着在磨蹭着的希雅，阿一以「如何？」的视线询问了。特别是艾利克他们，都显露出可以试看看的眼神了。
试着去说明一下，就是地球的现代社会中完全都无法使用电力的方法。是避免不了现今社会的崩壊的作为。
「可能的话，请务必这麽做。比起极力不去消耗灵素有制约的未来，倒不如在完全使用不了的未来中活下去，对人类来说一定是最好的」
毫不犹豫地回答出来的人就是艾利克。
然後，接着以做出觉悟来的表情开口的人是，
「不晓得是不是能做得到，但我同意去做做看。我再次发誓，要与自然一同生活」
意外的是葛尔威尔。
最後，与灵速构筑出最紧密的社会的亚罗刚，面对会造成现今社会的崩壊与混乱而青着一张脸的同时，都姑且闭起眼来，
「魔族也一样，我再次发誓。没有灵素的世界，会展现给众神看的。魔族也同样，是个期望与世界共存的种族」
在这麽一句话後，就睁开有着坚定决心的眼睛同意了。
阿一的视线往星树露德莉亚移动过去。
『⋯⋯是这个世界将有改变的意思吗？』
「那又怎盎？」
被用要再一次，消灭掉人类吗？的视线询问，使星树沉默了。但是，那也是很短暂的事。
『⋯⋯那麽，如果不须消灭人之子就能办到的话』
这麽说着便微弱地在明灭了。
阿一一个点头，
「是吗，你同意真是太好了。为了对决後顾之忧就算你不同意我也有动手去做的打算，在那种情况下，为了不被妨碍，就必须再次要让你们所有人，先死一次了吧」
多麽可怕的事情，被一边大笑一边说出来了。
见状，不论是星树露德莉亚，神灵们，以及艾利克他们都，
『你，真的不是邪神之类的人吧？』
「异世界⋯⋯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啊」
一齐发出吓了一大跳的声音了。这是神和人的心合而为一的瞬间。
从那之後，阿一和希雅便在上空依偎在一起了。阿一从宝物库内取出魔晶石。
「好了，传送门能被开启的时间大概十分钟前後吧。到那时候为止，有月她们的帮忙应该是能改变世界吧」
「用十分钟改变世界，好厉害的词汇呢」
面对如果是为了老婆，连世界都能改变的阿一，使希雅浮现出乾笑的笑容了。
「真的做得到吗？」
「做不到也有准备好备用方案」
准备非常周到，面对哼哼地想出这种点子来的阿一，正因如此就连知道阿一的强大的希雅，都不知不觉地翻白眼了。
顺便一提，这个方法就是，要将把这个世界的人们都适当地扔在不同的世界──并非如此，是要让他们搬家的方案。星树她们不用消灭人类就能解决事情，人们必须要没有世界的恩恵之地生活这点是相同的。
当然，在灵素隔离案失败的情况下，同意或不同意都会被送往异世界是决定事项。
「嘛，也要星树和神灵的帮忙。灵素，以我调查过的感觉，看样子是类似从生物的灵魂中所产生出来的能量吧，如果是月的话应该能想办法⋯⋯大概，没问题」
「啊哈哈，把很困难的事丢月小姐了呢～。要是回去不会太辛苦的话」
「我想对尼特一词感到很介意的吸血姫大人啊，会因为『有工作♪ 有工作♪』而感到开心的」
去工作就输了！这麽挺着胸膛来的月大人，可以的话不想看见。
「那麽，要开始罗」
「好的！」
就在从地面上抬头仰望着半信半疑的视线下，阿一将取出来的水晶钥匙插入空间了。同时，从魔晶石那边抽出庞大的魔力。
光是这样就使大气就像是产生鸣动一样的魔力奔流中，不仅使艾利克她们就连星树露德莉亚和神灵们都屏息了。
庄严又巨大，透过设定好的两扇幻影之门就一边放出电光一边显现出来。在叩叩叩这种设定的音效音响起下，从渐渐打开来的门缝里就开始有个设定将神圣的光芒照向世界了。
「阿一先生，这是必要的吗？」
「⋯⋯絶对是必要的不是吗」
虽然微妙地将视线移开来了，但对阿一先生来说似乎是必要的。希雅的表情变得非常温柔。
在做这样的互动期间向打开来的门对面，阿一嗓开嗓门了。
「喂～！月～！香织～，过来一下！」
随即。
从灿烂地在发光着的传送门的对面溢出黄金色的光之激流了。一有这样的感觉时，银色与漆黑的魔力也溢出来了。
「那、那是⋯⋯什麽」
『那是⋯⋯异界的勇者的家人？⋯⋯这真是』
不仅艾利克他们，或是星树露德莉亚她们，都一齐屏息起来。
极光就挂在天上似的。是金色、银色与黑色的极光。
庞大的压力在蹂躏着整座岛。呼吸也很辛苦，停止不了鸡皮疙瘩竖起来。那正是，与阿一出现的时候同等的感觉⋯⋯
『女神⋯⋯』
这麽嘀咕的，是神灵中的谁。虽然拥有母亲星树露德莉亚这名女神，却又不禁这麽嘀咕起来，就是在天空上背负着一道黄金之轮後光现身出来的絶世美女的缘故吧。
「光之翼⋯⋯是遥远的天王大人？」
这声嘀咕，是倒下岛的边缘处天人族的王亚斯特尔斯所发出来的。其他所有的天人族，也在脑海里浮现出难以形容的感觉了。是只流传在传说里的初代天王的身影。没错，拥有闪耀着银色光芒翅膀的人正如女神般存在。
「⋯⋯是吗，那个啊。哼っ，就我看来很幼稚」
自嘲的声音是葛尔威尔发出来的。瞬间便掌握天空，使其便化成雷炎之海，在空中飘荡着的庞大身躯显得非常地雄壮。那正是，与神相等的龙之姿。
就这样，专心地在接受着敬畏之议又很神圣的她们，一拍。
「⋯⋯阿一，要杀了谁？」
「阿一君，要分解谁呢！？」
『主人哟，想吃一记吐息的是哪边的家伙呐？』
是杀意极高的歼灭宣言。
看样子，是阿一和希雅出乎预期还没有回来，明明传送门终於是打开了，但却因为阿一说了一句「过来一下」，所以就觉得是希雅发生了什麽才会勃然变色冲过来的样子。
月是成人模式，香织是使徒模式，至於缇奥搞不清楚她是怎麽在这麽短时间里享受到快感了就处於黑神龙模式。可以明白的是她们是认真的。
另外，雫她们为了以防万一好像就负责起保护南云家了。
「等等～～请冷静下来！我平安无事啦！」
眼看，就在要对总觉得是哪处很眼熟的出色大树，和显露出相当强大的气息位在地面上的垃圾显得十分突出时要动手扫除时，要将暴虐的板机扣下的月她们，这时候忽然都回过神了。
「⋯⋯嗯っ，希雅！」
「希雅啊っ」
『呼，总觉得人很平安不是吗。让我担心了』
月以『天在』进行空间转移，香织则用时间短缩的再生魔法『神速』，在一瞬间里就往希雅扑过了。
「噗哇！？」
吃了一记月的颜面擒抱被拥抱起来，挨了香织一记心窝头槌的同时被拥抱起来就不禁使希雅发出悲鸣。但是，会被这麽担心，以及在终於见到面的这个喜悦下，就立刻一下子掉下眼泪了。
「⋯⋯呜，月小姐、香织小姐。我好想见到你们的说」
「⋯⋯嗯っ，你这只笨蛋兔！下次再被轻易实现召唤的话就五天龙了！」
「我也是！会分解的喔！」
「好！对不起！到时候我会努力用气势防御的！」
哭着哭着三个人紧紧拥抱着的样子，与她们的美貌相结合真的很漂亮。阿一，也就快要将「要用气势去防御五天龙和分解是不可能吧⋯⋯会，办不到吗？」这样的吐槽说出来却没有说出口。
『不错，不错。只有妾身被晾在旁边的感觉更棒了啊，哈哈。那麽主人哟，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喂，变态。我并没有叫你过来可以回去了，House！」（注：House是训练狗回家的术语）
『！！打、打算要将妾身强化何种程度呐？哈啊哈啊，嗯っ呼ぅ，太过充满～──然後，可以给在那边的不寻常气息一个吐息吗？』
在那样的阿一和缇奥的对话下，使月她们都回过神了。
「⋯⋯阿一，怎麽回事呢？」
「啊啊，那个啊⋯⋯」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阿一简短地说明事情的经过了。
「如何，办的到吗？」
「⋯⋯嗯。我是月。是一个会为了希雅而能使不可能都会变可能的女人」
不知道为什麽月大人以眨眼＆横向的YA摆出了很故意的帅气表情。将它无视掉後，也向香织和缇澳提出帮忙了。
「没时间了。要在传送门关上之前完成。首先是香织，你去治疗一下这座岛和那些人」
「交给我吧！」
唰地一个振翅。银色的魔力染上了整个世界。温柔的波纹也多次地往四面八方奔驰开来。
「噢噢，这是」
『竟然，连我们力量都』
在远处每每彷佛会让人联想到是初代天王的女神之力扩散开来时，就使天人们就如同被从恶梦中解放开一样被治癒，伴随着感动开始抱持起近似崇拜的念头了。
同时，荒芜的整座岛便取回了原有自然，史莱姆化的神灵们也恢复成原本的人型。
这连星树也不例外，直到刚才为止的疲惫就像是虚假的一样再次变成人型的化身了。
面对瞬间就被再生完毕的圣地之姿，使星树露出泪眼汪汪的表情同时，就带着神灵们来到阿一他们所在位置了。
月，很快地就介入到希雅与星树露德莉亚之间里。即使不用言语，想说什麽都胜於雄辩。
『⋯⋯如果是为了世界，不论多少次我都会做出同样的事吧』
火上加油的话，使月的眼睛带有红球的光芒。被眯起来的眼睛哩，看得出来没有要掩饰起来的愤怒。
笔直地回看着那样的月的眼睛，
『但是，因为有你所重视的人在这里，或许我会愿意打开第三条路⋯⋯由衷感谢。以及，衷心向你致歉』
这麽说着，星树露德莉亚就把头低下来了。神灵们都一齐睁大着眼睛，但是，在稍微思索之後就和母亲同样恭敬地向希雅低头了。
神低头了。面对前所未闻的事，使月感到没辙地叹了一口，
「⋯⋯月之拳！！」
『嗯唔！？』
殴打一切之母的脸了！好像在说这可是一切存在都平等的拳击，是一记沉下腰来很出色的右直拳。月虽然不擅长格斗，但如文字所描述那样在神的领域里能很从容地冲进去的魔法使用者。如果没并用神代魔法的话，那就是一记很强力的右拳。
被希雅揍了腹部，被月殴打了脸部的星树露德莉亚，面对生来初次的经验连续二次下，就有点泪眼婆娑了。用手按住脸颊，在空中很灵巧地双脚并拢掉蹲下来的的身影，完全就是「连父母亲都没有打过我的说⋯⋯」的这种模样。
神灵们的头上不由得就冒出『！？』而摆开架式，但月却是用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的样子，以打人的手沙啦地很优雅地去拨头发。然後，
「⋯⋯刚才就是用这个才忍下来。⋯⋯总有一天，会以骑在你身上揍到你哭出来」
『！？』
不管躲到哪里都没有用的喔。你的脸也好，这个世界的座标也好都记起来了吧？噢？噢？用类似流氓的表情，月大人就在瞪着在旁边蹲下来的星树露德莉亚了。
星树露德莉亚进入到抱头防◯的状态了。从抱着头在发抖的样子来看，一瞬间，就有某个地方被强行灌输进去的样子。
尼特吸血姫，生气时好像会取得职业变成流氓吸血姫。
『这、这个男人，有这种正妻啊⋯⋯』
在乌达尔感到战栗而颤抖地嘀咕下，使所有的神灵，特别是索亚蕾，一边发抖一边激动地表示同意了。
「喂，星树。为什麽变小了。快点站起来工作吧。月、缇奥，拜托罗」
「月小姐、缇奥小姐，拜托你们了っ。还有，露德莉亚小姐，那个⋯⋯加油！」
「⋯⋯嗯，交给我吧」
『月的补助就交给我吧』
『⋯⋯我会努力的』
不知道为什麽月就一边特意摆出帅气的表情，一边大大地敞开双手。黄金色的魔力再次喷出来。那黄金，与同样喷出来的缇奥的漆黑色魔力交融在一起，描绘出螺旋冲向天际了。
──魂魄魔法发动
──藉由昇华魔法使效果増强
『连接世界』
星树露德莉亚，将意识的波纹往世界蔓延开来。不论在哪，神托都传达的到，就像是能将神灵或精灵送过去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星树露德莉亚无法掌握的人，到不了的地方。
其力量，让月的力量渗透到全世界了。
「⋯⋯嗯っ，唔～」
到底，即使接受了黑神龙模式的缇奥的辅助，要掌握世界的一切都很困难。在魔力的容量上也好，思考能力上也是。庞大的情报在压迫着月的脑和魂魄。
「──『刻永』！」
香织，利用再生魔法向月施放能每秒使状态再生回到前一秒。而同时，如热水一样在让渡着自己的魔力。
「因为粉红面具是雫的。月就用这个」
阿一，从月的背後一报一边撑住她一边轻轻地在眼镜给戴上去了。
眼镜的月大人降临。是能使知觉能力・思考速度等等提升五倍的神器。
接着，同时并用起罗针盘来处理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摊。并且，当阿一将某种针筒一样的东西给取出来时，就把它插在自己的脖子上噗修地将里面的液体打进身体了。
「来，不用客气可以啾～了喔」
「⋯⋯嗯っ，我开动了！」
转头，不客气地咬下去！！
一瞬间，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就回荡开来，向在黄金中混入的漆黑魔力中，添上真红了。
──月的专属神器　南云一
在与埃希德的最终决战中所用过的王牌之一。根据『血盟契约』阿一的血对月来说可说是至高无上的恢复药，在喝下存在於血中带有开挂好夥伴的话就能赋予限界突破效果的铁份下就是个能爆炸性地提高月的力量方法。
真红和漆黑混合起来的黄金之光发出波浪了。一瞬间的収缩。刹那间，它就像是爆炸开来一样从岛的中心往世界蔓延开来。
如果这个世界拥有能透过卫星去观测星球的这种手段的话，肯定，会被看见跨越海洋、翻过山峰、穿越过大陆覆盖了整个星球的光波吧。
然後，在那光芒穿越过去之後，一定能看见闪烁着的粒子在往天空飞升的景象。没错，是从自然中，以及从人们的体内被强制抽出来的灵素的光芒。
「⋯⋯嗯，掌握了。实行改变」
在小小声地，就像是陶醉在最爱的人的血一样娇艳的声音下，月嘀咕了。
特别是，混合了三种颜色的魔力绵延地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魂魄・昇华混合魔法　魂魄改变
过去，被托达斯召唤过去的阿一他们，在二话不说的情况下就被赋予的技能『言语理解』。能理解各种语言的它，不会被个人的能力左右，而通通替所有人都附挂上了。其理由就是，召唤者的埃希德，在召唤之际便对阿一他们魂魄进行干涉并赋予上去了，但⋯⋯
艾斯特能做的全部都做得到，现在的月如果有阿一他们的帮忙的话是能够远远凌驾过他的。埃希德的赋予是有限度的，但现在的月力量可以来到连改变都做得到。
如果说身体能力是Bug角色指的是希雅的话，那月就是，在魔法上的开挂了。
接受了凌驾於那异世界的神的开挂吸血姫织的众人⋯⋯
「啊啊，怎麽会⋯⋯不会吧⋯⋯」
魔王国的人们，阻止不了灵素从自己的身体里泄漏出来，同时，是发生什麽呢，众神和自己的王的决定如何了呢，一切都以神托这种方式被传播出去，而流露出絶望的表情了。
对失去了社会的基础的事时感到目瞪口呆，不断地在出现对於今後的未来，要怎麽过下去才好地弯下膝盖倒下来的人。
「⋯⋯⋯这是怎麽一回事」
兽王国的人们，被刻画了与葛尔威尔他们一样被传达了星树露德莉亚的感受而掩面了。在没有灵素的世界哩，真的要与自然共生吗，使大多数的人们都陷入不安与恐慌了。
「总有一天⋯⋯在跨越了这次试练的前方，就能得到原谅了吗？」
虔诚的巴尔帝德的人民，跪着，向星树露德莉亚的苦恼流下眼泪了。同时，眼睛里就寄宿起做下了决然的意志。今後要在漫长又险峻的道路上，如文字所描述那样从一而使往前迈步了。魔王国的人民也好，兽王国的人民也好都不会抛弃他们。
在对魂魄的干渉，与昇华魔法的情报干渉之力下，人类与自然，都失去了能够产生出灵素的力量。向天升起，往位在世界中心的星树之岛就如『天空之河』一样妆点着天空汇聚起来。
人们，在那天空之河里面，看见许多在跳舞的光芒。是为数众多，藏起身影来的精灵们。
见状，然後就有一种失去半身一样的丧失感，无法去否定的真实感了。
世界、时代，就在现在的这个瞬间，改变了。
「⋯⋯哈啊哈啊，如、如何」
疲惫、流着大量的汗水，就连呼吸也喘个不停，连成人模式都维持不下去的月，连被阿一用公主抱抱着的同时，都是露出很帅气的表情这麽说了。
『真的，将世界给改变了⋯⋯』
面对星树露德莉亚用带有敬畏之意的颤抖声音所嘀咕出来的话，就取替了神灵、天人，以及艾利克他们所有人的心声了。
「月，辛苦了。谢谢你，这麽努力」
「⋯⋯嗯，可以多夸奖我一点」
被阿一温柔地抱着，月感到很舒服地眯起眼睛了。
「月小姐，谢谢你！这样子妲莉亚小姐她们就不用死了。露德莉亚小姐她们也是，不需要杀了大家了！」
希雅往就像要把被公主抱着的月给覆盖住一样抱了过去。
向那样的希雅，月抽动着小小的鼻子同时，
「⋯⋯希雅，我，很厉害？是个能干的女人？」
「哎？　嗯嗯、是的っ，当然的罗！那是絶对的不是吗！」
「⋯⋯说具体一点。来，更具体一点！详细地说说有多厉害！」
「呃、那个，能改变世界真的就像个女神大人啊的」
「⋯⋯嗯」
「总是很温柔，很在乎我，也很值得人依赖⋯⋯」
「⋯⋯再来一句」
「正是，南云家的正妻！妻子的NO.１！有月小姐在的话大多能够实现，是被我们所依赖的姐姐！」
「⋯⋯没错！絶对不是尼特！平时只在做自宅警备！在万一时会认真起来！认真起来会很厉害！」
月大人，主要会帮忙的理由，似乎是想向希雅展现出好的一面来洗刷尼特吸血姫的汚名。希雅自己虽然不是完全这麽认为的，但月却意外地有一颗很纤细的心。
阿一想到了。「有在乎到那种程度喔⋯⋯」
当疲惫模样的香织，和将竜化解除掉的缇奥，向心情很好整双脚在上下摆动起来的月投以被吓到的表情时，阿一看到传送门的展开时间差不多就来到极限，而就把视线往月看了过去。
这样子就察觉到的月，便轻轻地将手指一挥起来。使在地上，难道要就这麽不回去吗以看似不在意却很在意的艾利克他们轻飘飘地浮上来，一边发出「哇──っ」的悲鸣一边前来。
然後，就在他们打算最先要对希雅搭话的那个瞬间，
「那麽，时间差不多了。喂，你们。姑且把身上的衣服都给我脱下来」
阿一先生，用凶恶的表情这麽说了。彷佛，就像是流氓的催讨一样。
『会尽可能地表示谢意，那种说法能让人如何呢？』
在这几分钟内看起来就像是一口气老化了一样的星树露德莉亚，伸出了手掌。在背後的星树本体闪耀起来，像是在呼应一样使光芒集中在露德莉亚的手掌上了。
『我的灵素就注入在这颗宝珠内。⋯⋯请不要使用在不好的事情上，拜托你了』
例如，落下陨石。撒金属粉尘去拷问万人。星树露德莉亚小姐这麽说了。
『唔，虽然想当希雅的随扈，尽一份力的人相当多，但我是司长这个世界的雷云之人的关系，就无法在身旁──』
「不，倒不如说请不要来。我会很困扰」
『⋯⋯』
乌达尔睁大着眼睛了。欧洛斯叹了一口气。
『希、希雅！请收下吧就当成是我』
索亚蕾，突然就把手刺进自己的胸口。然後就发出『嗯啊──っ』地不知道是悲鸣还是苦闷的一样的惨叫声的同时，就将某个东西取出来──把红色史莱姆拉出来了。（注：索亚蕾的是上一话那种傲娇版，改掉是因为很坳口）
『噫咿，哈啊哈啊』
「索、索亚蕾小姐？你没事吧？总觉得身为神，还是一名女性都不该露出来这样的表情！」
『我、我没事！只是稍微削掉一点灵魂来制作分灵而已！』
削掉灵魂这种险恶的词句，就如词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从星树露德莉亚和其他的神灵的表情来看就很明显了。
『这、这样子就能随时在一起了っ。呼っ，纵使跨越了世界，我的分身都能一直在一起呢⋯⋯嘿嘿嘿』
「⋯⋯不、不用了。那麽重要的东西要好好地放在心底──」
『没关系！这个我っ，火轮的神灵索亚蕾，特・别・，允许了！因为，是我和希雅的情谊之物！』
是怎样的情谊，不仅是希雅连在场的所有人都这麽觉得。撕碎自己的身体，将它拿着当成是自己，真的是有病到不行。
很好应付的神索亚蕾，似乎也是个病娇小姐。会不会因为属性过多而丧失神格真的很令人担心。
希雅，对着用充血的眼睛将分灵递过来的病娇废亚蕾显露出尴尬的表情同时，就觉得可能对阿一有用处吧便收下来了。途中，分灵史莱姆扭动起身体，便不由得把它给扔出去了。
是看见那样的索亚蕾所展现出来行动的缘故吧，使乌达尔动发挥出「那麽我也要」这种不必要的对抗心。即便是会将得到的东西强抢过来也有想到得到的人或来自阿一的压力，最终，使所有的神灵都递出分灵了。
就这样，终於来到传送门的展开的临界时刻了。
「希雅、殿。⋯⋯我，从来都不曾感叹自己有多没有词汇能力」
用就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艾利克把神灵武具塔尔纳达从剑鞘内取出，将它递出去了。
「以这麽简单的一句话抱歉⋯⋯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我们，从你身上学到的活下去的方法。会在絶望中学会了面向未来的方法了。谢谢っ」
因满溢出来的感情而颤抖的声音，确实，那就是在证明艾利克的真心。同时，「我代表国家，向你们致谢」地向阿一他们深深地一鞠躬。
接着路易斯他们巴尔帝德是力的人也一样，将神灵武具与灵器递出来的同时，将感谢说出口。对希雅的恋慕，就哽在喉咙说不出来，但那句话在看到阿一他们就都吞下去了。因为贴近地非常自然，局外人就没办法找到可以介入的空隙。不知不觉，就浮现出苦笑了。
「或许已经无法再见面，但⋯⋯如果，有第二次的奇蹟的话，请让我国献上感谢吧」
「高傲的异界同胞哟。我从你那边学到了『自豪』。对於被给予未来一事，由衷感谢」
亚罗刚他们魔族也一样，以及葛尔威尔他们兽人族，也都在各自将神灵武具和灵具递出来的同时，都彷佛就像是他人一样用温和的表情这麽说了。
在希雅收下之前，瞟了一眼不断地在把东西收进宝物库微妙地将气氛给破壊掉都全然不在意的阿一，希雅，
「我没做什麽。因为这个世界的未来不去在意就只会被乱闹一通而已呢」
浮现出苦笑，打算说出「没那回事」的一句会去否定艾利克他们的话之前，
「但是，我这麽做了，至少要是能比较离美好的未来比较近的话，我也会很开心的！」
将这样的话说出来了。用轻飘飘地，彷佛就像是太阳一样的明亮，阳光般的温和笑容。
那笑容，使男性阵营的表情变得就像是心脏被揪住一样＆『我可以跟希雅走吗？母亲哟』地一句在累积起病娇的废亚蕾。
满溢的感情向是被捉弄了一样，可是就从专心地在注是着希雅的他们的旁边，响起一阵不起眼含着泪的声音。
「希雅大人⋯⋯」
「妲莉亚小姐」
在这个世界，肯定交情最好的她，对希雅来说已经是朋友了吧。
妲莉亚也同样，因为她在这个世界是必须要克服试练的人之一，所以她说不出带她走的话。但是，那份心情却没有隐藏起来⋯⋯
希雅轻轻地给了她一个拥抱时，妲莉亚也同样紧紧地回以拥抱了。
病娇废亚蕾露出『噫～っ，小丫头要有分寸！』这样的表情。虽然希望她适可而止退开来，但就因为连月都露出「⋯⋯希雅，都有我这个挚友了！」的表情，就根本说不出口。
「喂，差不多真的到了极限了。该走罗，希雅」
面对开始在明灭起来的传送门，阿一出声了。从传送门的对慢，似乎可以听到「等、等等那边没问题吧！？」这句雫的声音，和缪她们的吵闹声了。
「不要哭，为了未来。说的是啊，希雅大人」
「就是这样没错，妲莉亚小姐」
模仿妲莉亚，用双手摆出握拳的姿势。妲莉亚很开心地笑着，用力地点了点头。即使前方会有什麽，但絶对不会忘记的。
离开希雅。月和香织，缇奥便跳入开始收缩起来的传送门内，在边缘阿一把手伸出去了。
希雅在最後，像只兔子一样弹跳起来的同时回过头，
「祝为了未来而挣扎的各位，要幸福啊！的说！再见！」
这麽说着，就被阿一的一只手抱住了。
艾利克他们大大地挥着手，一边在呼唤希雅的名字一边好几次将感谢的话说出口。那是，想要被相信一定能够跨诶前方那条严峻的道路，强而有力的景象。
星树露德莉亚深深地一鞠躬，乌达尔和索亚蕾都依依不舍地在注视着希雅，其他的神灵们都带着苦笑的感觉微微地在挥着手。
那就是，希雅最後索看到的景象了。
「希雅姊姊──────っ！呐喏！」
「哇噗っ！」
气氛一变，缪的火箭头槌就往肚子顶过来。
蕾蜜雅和雫，爱子与同班同学，愁和菫在流露出放下心来的表情同时，都向回来的希雅攀谈起来。
啊啊，我回来了⋯⋯这样的踏实感，又再次使眼泪涌上来。
「让大家担心了！对不起！托大家的福，希雅・郝里亚，正如这样平安回来了！谢谢！」
将缪抱起来，很快地伸直兔耳，兔尾巴很开心摇起来。
哇地涌现出欢呼声，希雅在眨眼间就被揉的一蹋糊涂了。
朝那样的希雅，阿一一边笑，一边悄悄地将念话传送过去了。
『希雅』
『？阿一先生？』
为什麽要用念话？这麽想的同时，希雅只将视线往啊一看过去。向那样的她，阿一投以温柔的眼神说起话来。
『在地球上对於魔力的有效储存方法我有眉目。能够容易往来异世界的方法，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完成的。絶对啊』
『什麽？』
『因为时间差是四倍⋯⋯不过，至少会在一年内，还能再见到面的喔。能在异世界结交朋友了』
「！阿一先生⋯⋯」
真是的，要疼人疼到哪种程度啊，使希雅投以陶醉一样的表情了。高兴到不由得就发出声音了。
在最後，那种感觉的相互拥抱所展现出来交情很好的模样时，总觉得就会想要去做点什麽是理所当然的巴，这麽样地使阿一耸了耸肩膀。
希雅，像是感到万分开口要将什麽给说出来⋯⋯
「⋯⋯阿一。你的目标是那个女仆吗？你是女仆爱好者吗？」
「！？　月、月？你在说什麽啊？」
「阿一君。你，刚才在想那个女仆的事情对吧？没错吧？」
「没有，唉，是没错但是⋯⋯」
「什麽！儿子啊！你，明明都有这麽可爱的老婆了，还要找个异世界的女仆当老婆吗！？」
「等一下阿一！你为什麽光明正大地外遇了！妈妈，怎麽会养出你这样的孩子⋯⋯有监於现状，是我教子失败了吗？」
魔王要对异世界的女仆出手的这个误会，一瞬间就延烧开来。香织用明亮消失掉的眼睛逼近过来，月则从自己的房间内拉出一件女仆装，雫和爱子及同学们则以这是怎麽一回事地逼近过来在寻求说明经过。
对此显露出头痛的表情同时，使出魔王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笑话・子弹』──冲击很惊人，但藉由再生魔法使三秒後会像是什麽事都没有一样站起来的充满噱头的子弹──阿一开始准备起来。
在总是这麽闹哄哄里，希雅也同样涌上来一股很幸福的心情⋯⋯
「好了好了っ，各～～位！我们家的魔王大人不开心了喔！」
这麽说着便啪啪地拍起手来，一拍。
「殴杀勇者希雅的异世界召唤故事！想知道的话，我会尽情地讲给大家听！」
同时，大家就一边吃的好吃的饭菜吧！
兔耳左右摇摆。兔尾巴轻轻地一甩。
再次，发出哇地欢呼声就不用说了。
然後，就随着就像是看到了希雅的分身一样的超身体能力，完成了兼做是道歉与突然增加的客人的大份量餐点了。
就这样，那一天的的南云家的晚餐，就以希雅的冒険故事，和丰盛的料理，变成宛如就像是派对一样的情况了。


◎那时候的二人　前编
南云家的地下工房里，进出真红的电光。
挂在墙上为数众多的工具、与许多塞满整个钢制架子上的素材，以及在地板上被堆积如山的不明物体。蠕动。
「啧。使用上太过广泛性了。补充速度也很慢。要从新思考了吧⋯⋯」
这麽嘀咕的人就是这座工房的主人──阿一。把护目镜拿下来挂在脖子上，咚的一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蠕动接着放松。
在那样的阿一的前面，就有着一颗被放在作业台的上宝珠。没错，是在异世界之地，由那个世界的神星树露德莉亚索让渡的，装满灵素的宝珠。
「虽说没太多的时间，但没知道太多那个世界的术式和理论很伤脑筋啊」
阿一咯兹咯兹地抓着头。被未知的力量吸引而得到所有的东西是不错，但因为是那个世界特有的能源之故，使阿一在它的活用方法上陷入困境了。
在试着与魔力进行混合，或是尝试去当成神器动力来源，或者能否转换成魔力或电力上虽然反覆地进行过许多实验了，但却非常不顺利。
宝珠，具有经过一定时间就会自己产生灵素，或是将减少的部分给填充起来的能力。看样子宝珠内似乎有放入了小小的星树的枝叶。
因此，便能启动灵器或神灵武具但⋯⋯换句话说，只发现用途而已。
结论。
现在，没什麽用处。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无论如何都会想创造出一个很友善的活用方法但⋯⋯
咕溜。
阿一，从那之後的一段时间，就一直在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地摇摇头了。
蠕动蠕动～。蠕动！蠕动！
「烦啊────っ，从刚才开始就很令人郁闷啊！」
从椅子站起来的阿一，立刻就一把抓起以触手在攻击椅子的扶手的绿色史莱姆，用力地扔出去了。
啪啾～一声黏在墙壁上，绿色史莱姆就这麽滑溜地掉落在地板上。蠕动到同伴身边。没错，就是往同伴──黄色、土色、红色、黑色、透明、水色的史莱姆同伴那边去了。
「因为是神灵的分灵，我想就具有明确的意志吧。真的，不是单纯的史莱姆啊」
阿一在叹气的同时，手就往在抽搐着的史莱姆伸过去。绿色史莱姆完全显露出一副『那家伙生气了！用丢的好过分！』的氛围，但却又像是在说『⋯⋯咦？没有在生气？』地，缓慢地蠕动着在接近过来。
神灵的分灵──是在异世界，司掌自然的神，削掉自己的灵魂所创造出来如同是半个自己一样的存在。
黄色史莱姆是『雷云的神灵乌达尔』、土色史莱姆是『大地的神灵欧洛斯』、红色史莱姆是『火轮的神灵索亚蕾』、黑色史莱姆是『宵闇的神灵莱菈』、透明史莱姆是『冰雪的神灵芭拉芙』、水色史莱姆是『海流的神灵梅雷斯』以及绿色史莱姆的『流天神灵恩蒂』的分灵。
原以为，是寄宿了他们的意识和人格类似分身的东西，阿一认为他们与本体相同是可以相互沟通的，事实上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意识的沟通只能做到判别手势的程度，动作上很多会让人有一种很幼稚的感觉。而且，虽然有好好地继承了权能，但使用起来却非常笨拙。
就连以索亚蕾史莱姆为首，分灵的史莱姆们被从希雅那边拆散开来而被隔离到这个位在地下的空间内时，都因为感到害怕而突然发生了一些事。
总之，就在第一天里南云家的上空就出现了雷云，受到风雨冰雪的肆虐，但是气温却持续在上昇，还引发地震了。一切，都是分灵的史莱姆们力量突发起来造成的。
对於灵素的使用方法，以为随时都能问个明白的阿一却是一个全然的误算。
上到手掌上来的绿色史莱姆──本体是双马尾穿着一身有如舞女一样的服饰的十多歳的美少女──却是，收缩？地，大概是将眼睛往上看并把意识往阿一移动过去了。
不由自主地，就用手指去戳了。像是在说『住手啦！』一样，一只小小的史莱姆手就伸出来在将手指推回去。
而，这时候，就有了一句「阿一先～生」的声音从工房外响彻开来了。
进到里面来的人是希雅。突然，索亚蕾史莱姆和乌达尔史莱姆就往希雅的方向扑过去⋯⋯在空中进出了闪电和火焰。彼此遭到吹飞，各自就往反方向的墙壁啪叽！地变成地板上的污渍了。
「差不多要开饭了喔～嗯，放上了恩蒂小姐是怎麽了吗？」
看见阿一和恩蒂史莱姆，指尖对指尖在互推起来，将各种事情都无视掉的同时希雅感到困惑了。
「不，是灵素的使用上陷入瓶颈了。就重新，在观察这些家伙⋯⋯」
「不是让她在讨厌你吗？」
另外，面对用手指不停地在戳的阿一，使恩蒂史莱姆微动地跳起来做出要逃走的样子。但是，在被阿一抓住之下就逃不掉了。
无视了莱菈史莱姆就像在说『好粗暴！』的冲撞，顺便也把希雅的指谪给无视了的阿一便说起话来。
「只看红色和黄色的反应，没有完全继承了精神方面是确定的。因为分灵是削下来的灵魂，在存在上就会有劣化吧？」
用双手把恩蒂史莱姆一捏拉～长开来的同时，阿一感到困惑了。芭拉芙史莱姆也来参加冲撞了。恩蒂史莱姆看不出来有动起来慌慌张张地要抵抗的样子。
面对唔～嗯的声音在呻吟的阿一使希雅微微地歪起头来。
「所谓劣化⋯⋯会是因为才刚出生，才没办法沟通，而无法好好使用能力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
「⋯⋯」
如果是小婴儿就很正常了吧？面对这麽说的希雅，使阿一张着嘴巴愣住了。
「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是、是这样吗？」
「因为，姑且是神吧？当成小婴儿来看来就很正常了吧」
一下子就把问题给解决了的希雅，使阿一显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了。
叹了一口气。
「唉，是这样的话，就得等这些家伙成长到能沟通，才能快点将灵法理论进展到精通才能轻易往来那个世界，但现在要完全应用灵素却很困难啊⋯⋯」
「神大人的成长速度能做到什麽程度呢？成长後索亚蕾小姐就会萌生出意识了吧？　⋯⋯从现在开始教育，不是就能培养出正义感十足的火轮神灵小姐了吗？」
「嗯～⋯⋯」
面对一边在俯瞰着索亚蕾史莱姆蠕动着靠近到脚边，顺边还把火球往乌达尔扔过去一边这麽说起话来的希雅，阿一显露出一副在沉思的表情。
然後，
「好，灵素的活用研究就暂时中止吧。相对地，希雅，我想就来强化一下你的维雷多琉根吧」
「多琉根是吗？」
「啊啊。你有提到过，乌达尔曾一度有去试着制作出神灵武具对吧？」
难得分灵就齐聚在这里，就会有很多可以做为样本的神灵武具了。因为分灵的力量如果能使维雷多琉根神灵武具化的话，就能增强希雅的战力，并且说不定也能加速分灵们的成长。至少比要待在地下工房好多了。
「噢噢！太好了呢！这次的事件，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压倒性的歼灭力有不足的地方！纵使能以目视避开闪电，但要去守护背後的谁就会很辛苦了呢！」
「噢、噢喔，就是啊。⋯⋯就是说啊。你，好像用目视就能避开电磁炮了吧⋯⋯」
难道说，我，是在让这只Bug兔变得更加Bug？在让她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勇往直前？太早了吧⋯⋯⋯就这样使阿一流出冷汗了。
话虽如此，也有这次的街头召唤的事态。不论怎麽强化家人，都不能做过头。而且，
「好期待喔～。我的新搭档！阿一先生阿一先生！预定什麽时候会完成呢！？」
希雅很高兴地蹦蹦跳跳起来在投以期待的眼神。面对那闪亮亮在发光的眼睛，使很宠兔子老婆的阿一先生只能「我会努力ＡＳＡＰ的啦」地露出苦笑来回答了。（注：ＡＳＡＰ是As Soon As Possible，尽快的意思）
～～～～～～～～～～～～～～～
时间流逝。
是在阿一和希雅前往海外去约会旅行，却很意外地发现了古代遗迹，演变成把许多工作都丢给浩介的时间之後。
二人，为了寻找地球的幻想而在英国的森林进行约会。
「真是个相当幽静的森林呢～。和日本的森林气氛不同」
「是啊。英国的森林很不错的，或许就是气氛上很接近於哈尔崔娜树海吧」
如雨後般湿润又清新的森林空气，使希雅大口大口地吸了进去。在那样的深处，四周都没有人就不需要去将兔耳给隐藏起来。即使隐藏起来也不会感到不自在，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想要有一种不压抑的感觉。
有必要的话是就这麽在森林里露营的打算，使二人便不断地往深处而去。
也许因为是森林的兔子小姐吧，希雅的脚步就比走在街上要更蹦蹦跳跳。希雅那麽开心的模样，很自然地也使阿一也蹦蹦跳跳了。
就这样，享受了多久的森林约会了呢。
「诶？」
「嗯？」
就在将那一步踏过去的瞬间，希雅和阿一同时都发出声音停下来了。
「阿一先生也是吗？」
「这种事情希雅也一样吧。那麽，就不是心理作用了」
面对希雅很不可思议在让兔耳上上下下摆动起来，使阿一显露出「真的假的⋯⋯」一样的表情同时，便将身体的方向给改变了。向着原本，想要前进的方向。
「啊啊，果然。会让人把意识往北边拉过去」
「明明要往东边走，但却会非常自然地走向北边呢」
希雅朝东边迈出一步，一句「噢喔，有去意识的话就更加有不协调感了！」後就翻白眼了。
「阿一先生！这就是说！」
雀跃！兴奋！希雅用这样的感觉在让眼睛闪闪光发。
「真的假的～，我只是半开玩笑耶。接在古代遗迹之後就是森林的迷路啊。地球是有多幻想啊」
阿一，感到头有点痛似的仰望天空了。差不多来到了太阳西沉，姑且，还有着郁郁葱葱，天光怎样安慰都传达不到的。
「运气是好还是壊」
「絶对是很好的不是吗！」
「⋯⋯总觉得不是很好，这种诱导，你有感受到一股恶意吧？」
「有呢！」
因为恶意的程度，是阻止不了森林的Bug小兔兔的。「也是啦，我知道了」地一句之後，阿一便微微地笑起来往北边前进了。
幻想⋯⋯这种与麻烦遭遇上的机率很高虽然就使心情变得很难以形容，但即便如此男孩就是男孩。转换一下心情，还是会对冒険感到雀跃的。
不知为何，在充满黏呼呼一样的气氛里，一边与希雅轻跳起来一边用一副很开心的模样往前进时，就使阿一的脚步也变轻盈了。
过了不久，起雾了。很快地就昏暗下来，就连树木都往毛骨悚然的样子在变化的情况也在增加，就给人有一种彷佛就像是在往巨大的怪物的嘴里踏进去的感觉──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就会这样吧。
「相当有气氛呢～。啊，之後也让月小姐她们看看吧」
「也会有那种事情吧，我有准备具有相机功能的眼镜。叫做薇儿丹蒂・眼镜。简称维尔・眼镜」（注：这里的薇儿丹蒂，是「现在」的意思。）
希雅被交给了派对人士使用的，带有灯饰会闪闪发亮很漂亮的墨镜，在显露出「为什麽会希望我戴上这副闪亮亮的眼镜？」的微妙表情同时便坦率地戴上去了。
在毛骨悚然又深邃的森林里，墨镜灿烂地发出了七彩光芒。阿一先生，露出非常满足的表情了。
就这样稍微往前进之後，阿一他们就来到一片开阔地了。在很不自然又光溜溜的圆圈状的空地上，完全没有长出任何的杂草。上头覆盖着一片厚厚的雾。
脚往那边踏进去的同时，阿一显露出在沉思的表情。
「森林里有这种很不自然没有草木生长的地方的话，一般，会给人有一种是某个名胜古蹟，或是不可思议的地方的感觉而成为话题吧⋯⋯」
「世界上的不思议之地！类似这种感觉会出现在电视节目里面呢」
当然，从未听说过那种话题。在卫星很发达的现代，地面上大致上应该不会有看不到的地方，但⋯⋯
阿一，蹲下来试着去摸地面上的泥土了。试着去监定。姑且是与其他地方的腐叶土不同，是给人有一种质感相当乾燥感觉的一般泥土。
「圆圈的直径大约五十～六十米左右吧⋯⋯到底这种地方──」
站起来感到很困惑的阿一，话语很意外地被打断了。
──祭、品
源自於那句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声音。
「阿一先生！」
「噢」
希雅取出维雷多琉根，阿一将多纳拿出来後两人便背靠背起来。
──祭、品。沙沙⋯⋯
「即品？是祭品吗？献上祭品？要献给谁？」
因为是初次面对，所以阿一先生便用很客气的语气发出声音询问起来。对此的回应是，非常粗暴的东西。四周的树木蠢动起来，从扭曲到不行的树木那里很快地就伸出了树枝，化成了全方位的枪。
「喂喂，这麽直接啊」
「我们没有敌意！能不能谈一谈！」
阿一和希雅这麽说的同时，便准确地以电磁枪袭将袭击而来的树枝给射穿，用战槌的一挥来粉碎了。
一有地面向上隆起来的感觉时，从地面下窜出来的树根就变成了枪阵迫近而来。
被往左右边分开来向後飞退，阿一扑通地就扔出炸裂手榴弹了。爆炸开来的同时进出了真红的冲击波，像触手一样将所有无数的树根都化为粉尘了。
终於，是理解到不是一般那种迷路的人了吧。
──那种力量⋯⋯你们是梵蒂冈的人吗？
是女人的声音。是一种很自然地就在整个空间内响彻开来的传达方法，还是一句进到耳里的会使人感到很动听的声音。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充满恶意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声音。
「梵蒂冈？又是那个地方啊⋯⋯」
──不是那里？那麽，你们是什麽人？
「只是旅行者。将我们找过去的是你那边吧？作为东道主，是不是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在一旁的希雅，「噢～，明明是被攻击了，阿一先生都还会好好对话呢！」地一句显露出既惊讶又佩服的表情。
──怎麽可能。那个女人的耳朵⋯⋯是真的吗？居然，在这个时代还有幸存者？
「喂～，要不要接话呢？」
这麽说起来从进入森林开始希雅的兔耳就没有隐藏起来而在心里砸嘴的同时，阿一便是着再次去对话了。文明人，随时都能展开对话，对话应该能解决问题。战争，絶对不行！
──不属於梵蒂冈却是个拥有力量的男人，是神代的幸存者，不，是返祖？
「喂喂？大姊？有听到，有听到声音吗？」
──有意思。是在这一千年来最有趣的啊，你们。当成祭品太可惜了呢
「能让你开心真是太好了。也为了能更开心一点，要不要来『对话』一下呢？」
答案就是，从森林的深处而来了。可以听见有什麽东西在拖移爬行过来的声音。也是一种湿漉漉地，会煽起感觉很恶心会使生理感到厌恶的声音。
「⋯⋯阿一先生。打从一开始虽然就明白了，但这个声音的主人的恶意，果然不是半吊子的喔」
「祭品就是这样啊」
显露出模样来的，就是相当亵渎的什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肉块』吧。是土、和被扭曲的树木，以及动物，就像是一边咀嚼一边爬过来的肉块。到处都冒出了大大小小的手脚，如百目鬼一样无数的眼睛在不停地张望着。
如果是一般人会发狂都不奇怪，很可怕的什麽就在那里。
──咿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会去触怒人的神经，有如在搅拌大脑一样的惨叫在让空气振动了。紧接着，无数的触手就从肉块那边飞出来。触手，在空中更加细分开来，变成如细丝一样往阿一他们逼近而去。
希雅介入阿一与触手的射线之间了。
「哼っ！的说！」
啪的一声突破了音速之壁，取而代之的是产生出一面冲击波的墙。触手一齐被弹开来，刹那，跳起来的阿一，像是穿过了希雅的兔耳一样进行射击了。
由於前卫的防御，与後卫的攻击在默契十足下所达到的结果，就是多纳的一击，很出色地直接击中肉块的正中央了。如炸弹一样解放开来的暴威，使真红的波纹像是从肉块的内侧膨胀起来一样进出。（注：暴威，更正确是要翻成YíNwēI。体谅一下看贴吧版的朋友）
结果只有一个。在抵抗不了的破壊面前，肉块就像是被爆破了一样遭到消灭了。
「简直就是超劣化版的埃希德啊」
自言自语地嘀咕起来的阿一，使希雅做出反应──在此之前，
──咿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咿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咿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肉块，便从全方位溢出来了。
「不会吧」
「是数量的暴力系呢」
彷佛，就像是形成了圆柱状的肉墙一样的景象。当肉墙把整个广场给覆盖住後，会令人不太想去想像内侧会如何了。
──欢迎来到不死魔女的森林
女人的声音──带有满是魔女的嘲笑和恶意的声音回荡开来了。
──请放心。我不会把你们当成祭品。会拿来作为我魔道上的俘虏
非常刺耳的笑声回荡开来了。
在天空就快要被肉墙给遮蔽住的时候，阿一就用完全没有感到慌张的模样开口了。
「希雅。这家伙，好像有意识寄宿在那个肉块上喔。即使如此，这个肉块，会以这里为中心把将周遭一带的森林给同化」
──！？
「也就是说，核就存在於这个广场上吗？类似魔物那样」
「不，我是不知道要以这里为中心的理由。但是，嘛，这家伙的领域大约半径五百米。大概，是在寻求永远的生命，才变成那副模样的吧」
「会将人引诱进森林里，当成祭品收割，有一种是为了延续生命的代价的感觉吧⋯⋯很丑陋呢」
──为什麽⋯⋯
这一句话，大抵将关键很雄辩地讲述出来了。没料到，会被用魔眼石追溯力量的流向，会被用罗针盘细查。
同时，更没料到引诱来的对象，是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怪物更是在想像之外吧。
不讲理是常在的，对活着的东西来说最亲切的就是邻居。
从遥远的过去开始，那正是从人与神秘共同生活的时代开始，不论牺牲了什麽都要活下去而残酷无情的魔女，随着漫长的时间，似乎就完全忘了这件事。
面对显露出哑然模样的魔女，阿一用稳健的表情说了。
「魔女女士，暂时冷静下来吧。要沉着一点。说到魔女就是沉着的代名词了。⋯⋯不，算了，最近以愿望做交换而成为魔法少女的结果，都会变成絶望的魔女，虽然也会有散布灾厄的展开⋯⋯」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你离题了」
阿一，最近的毫不留情就是回想起被挥别了种种的魔法少女们而露出遥望的眼神，但却是被希雅拍了拍脸颊而回神了。咳嗽了一声之後就再次说起话来。
「咳哼っ。总之，魔女女士。我们也是知晓神秘的人，也就是说，是你的同伴。现在，是不是该为了了解彼此的事情而来一次交流呢？」
吐露出魔女很在意的字句了。话说回来，在现代的地球上，其实是有童话中的存在。想要挤出情报──并不是，而是有很多想说的话。
肉块如果只是使魔虽然就没问题了，但假如是与森林同化的肉块本身变成是魔女的话，在能使用的手段已经很有限的情况下阿一先生很努力地在摆出一副笑脸。也很注意非常平稳的气氛。
──不要把我的内在拿来与神秘相比
气氛有些险恶。
──研究上，不需要你们的意识
也就是说
──不用客气。充分地，接受我的招待就行了
综如上述。从地面渗出来，就连肉墙的上面也开始被覆盖起来。
阿一，「我纯粹的善意，为什麽总是会被践踏⋯⋯」地一句并抱头起来，而被希雅「总有一天沟通会到来的喔！⋯⋯大概！」地在带有苦笑的感觉上被安慰着。
向砰砰砰地拍着肩膀在安慰的希雅说出「是这样就好了啊」的一句话，同时，阿一，就在下个瞬间，眼神变得很冰冷了。
「你的款待已经足够了。差不多该让你闲暇下来了」
真红的光芒愤怒地闪耀起来。
──要做什麽
「招待的谢礼。就不用客气收下来吧」
出现的是火箭＆飞弹发射装置『阿格尼・奥尔冈』。同时，被发射出去的火箭弹是一颗里头就装满了由异世界所产制的焦油而制成的烧夷弹。
飞出去的无数弹头，肉墙一遭到直击就立刻因为冲击而被吹飞，打出一个洞，盛大地将业火撒落开来。
森林的本身是敌人？那麽，就把整座森林都染成红色吧。
因此。合理性地去思考，将那样拥有许多幻想情报的魔女给抓起来进行审问是最好的吧，但⋯⋯对阿一而言，不想要为了那种情报，就把这麽可怕的生物暴露在希雅的面前。要抓起来带回到家人的身边，当然，就更加荒谬絶伦了。
顺便一提，也要阻止继续放任不管所会出现的牺牲者，姑且，也有这种事情。
──你、你这家伙っ，你这家伙──っ
「阿、阿一先生阿一先生。这个，延烧开来没问题吧？」
「我哪会那麽笨啊。从被那个意识给诱导的地方开始到这里已经是半个异界了，要对秽物消毒这是最好的」
「啊、哎呀，想想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因此而牺牲时，就没办法了⋯⋯对吧」
这就是很快地就躲进由克洛斯・威尔德所展开来的四点结界内而显得很悠然的阿一，和「啊哇哇，这下子絶对会上新闻的吧⋯⋯」的一句，使脸有点抽搐起来的希雅的漫不经心的对话。
就连这段期，也会透过飞到结界外面的可变式圆月轮俄瑞斯忒斯的传送门，使焦油的豪雨倾注着。然後，森林的魔女女士就发出惨叫了。
到底，是赢不过摄氏三千度又很缠人的业火的样子。
一瞬间就被烧尽的魔女，在发出临终的哀号同时──
──饶不了你们っ，下地狱去吧！
真是老套的台词。但是，似乎也不是单纯听听就算了的台词。
「啊？」
「诶？」
阿一和希雅同时吐露出声音了。因为自己的脚下，准确来说是这个开阔地的整个地面放出强烈的光芒了。
──腐朽的世界之树的残渣啊！开启重叠起来的境界之门！
随即，地面就炸开来了。给人有这样的错觉的爆炸性光芒就扩散开来⋯⋯
「糟糕っ」
「哇哇哇っ！？」
阿一，立即试图要以水晶钥匙进行转移来逃脱，但由於被狂乱的空间本身给阻碍了一下而使发动慢了一步。
就在要恢复那个延迟之前，二人就被光芒包围起来了。
就在魔女的临终哀号声响彻开来的时候，猛烈的光忙就填满了二人的视界──
（？那是⋯⋯）
对一瞬间幻视到的景象感到疑问的同时，阿一，就和希雅一起从地球上消失了。


◎那时候的二人　後编
「森林的魔女真有你的啊──喂，希雅！闭气！」
充满整个视野的光芒平息下来，虽然不由得就使阿一吐露出咒骂，但随着如血一样的红色的风在荒野上吹拂的景象，与随之而来，喉咙与肺部所感受到的疼痛而发出警告的声音了。
「阿一先生，这空气⋯⋯」
「啊啊，是有害的。类似毒瓦斯之类的吧⋯⋯我没看过这种血色之风。话又说回来，怎麽看都不像是在地球上」
一边喝恢复药的同时，便一边展开克洛斯・威尔德的结界聊起来话来。
即便去环视四周，都只有荒野，现在还在降下喷发出熔岩之雨的山峰，连雷云也持续地飘浮在各处，而在云层的缝隙之间都有着火焰在如熔岩一样间跳起舞来的景象。怎麽看都不像是在地球。
眺望着这些的同时，阿一向希雅询问了。
「这麽说起来，希雅。你刚才有看到吗？」
「刚才？呃，光芒四散什麽都看不见⋯⋯有什麽吗？」
「啊啊，有一点啊。如果你看不到说不定就不是我的错觉了⋯⋯」
「阿一先生有特殊的眼睛，不是因为它的缘故吗？是看见什麽了呢？」
「啊啊，原来如此。或许是这样。部，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感觉看见大树了吧」
「大树⋯⋯是哈尔崔娜树海的乌亚・阿鲁托、吗？」
阿一点了点头。
正确来说，是很类似於巨大的树木的幻影。类似立体影像浮现在光芒里算是比较接近的形容吧。看上去会让人彷佛有一种是使用过再生魔法变得很茂密的大树乌亚・阿鲁托这棵巨树的幻影的感觉。
「说起来，那个魔女女士，最後有呐喊出『世界树』呢」
「对啊～」
阿一发出嗯～的声音在思考着。就带着外界所给予的气氛的感觉沉浸在思考的海洋里，而喃喃自语地嘀咕起来。
「那个广场的直径，几乎与大树的地表部分的直径相同⋯⋯难道，地面下有树桩？因此才会带来什麽影响而长不出草木吗？世界树⋯⋯是北欧神话的？尤格多拉希尔？虽然是童话故事的老套了⋯⋯真实存在过？不，那怎麽可能⋯⋯不对不对，这麽想想地球也意外地有幻想了⋯⋯存在魔女⋯⋯所以是有可能的吧？等等⋯⋯这麽说起来星树露德莉亚也一模一样⋯⋯确实在神话里，世界树是包含着九个世界的吧？连接着世界？难道，和缇奥去过的那个世界也是？⋯⋯我们被召唤过去的也同样或者说──」
「阿一先～～生！请～不要进入到自己的世界里！你看，有客人来了喔！」
被希雅抓着肩膀使力在摇，才终於使阿一回过神了。这种涌现上来的疑问姑且就放到一边去，便将视线往希雅所指的方向移动过去。
确实，有什麽飞快地过来了。
──是人类吗？
看见在空中飞的对方，
「⋯⋯」
「⋯⋯」
阿一和希雅无言了。更明白地形容是哑然。因为，人型的他？还是她？全身都在喷火。不会热吗？
而且，外表应该可以说是石像鬼穿着一身的铠甲的样子吧，显得非常凶恶。再者，声音也像是在触怒人的神经，或是反过来就像是很甜蜜的低语一样，是非常难以形容很奇妙的东西，感觉就直接在脑海里响彻开来。
不管如何，他都是在异世界中所遇到的第一位村民。不，不知道他是否是村民。
阿一咳嗽了一声。抚过起脸颊时，就露出一副像是某个地方经验很老练的业务员的出色笑容了。
「你好。我们只是旅行者。哎呀─，这附近还真是不错呢！」
狂吹的有害的血风、大地乾裂开来、远处绵延的山在喷发、空则是被雷云和火炎妆点着。希雅「好、好厉害。明明完全不认这麽认为，但却彷佛就像是真心说出来一样的说！！」地发出赞叹的声音了。
请你稍微安静一点的一句之後，希雅酱的嘴就被摀住了。
「话说，你是这附近的城市的人吗？虽然感到很不好意思，但这附近我没有事先调查调是第一次来，可以的话──」
──虽然不知道为什麽会有人类，但太好了！
很友善的一句话，却被抢过话语的主导权而回答了。忽然间，就被赠与火炎枪了。问候的态度真是尖锐的人。给人有一种彷佛就像是将乘载了杀意的突刺技能给放出来一样的感觉。嘴上还垂挂着口水，看起来就像是完全想把东西吃进去，但肯定是心理作用。
咔叽一声，阿一的四点结界，把热情的赠礼反弹回去了。
──什麽！？人类能弹开我这枪的一击！？
第一位村民先生讲出枪的一击了。似乎不是「这相识的心意，请收下吧！！」这种，有点激烈的赠礼。
「⋯⋯哈哈。这里的人物理上的接触有点过激了吧？姑且先说在前头，我们没有敌意。无论如何，都想要来个异种族交流──」
被摀住嘴吧的希雅，用横视「阿一先生⋯⋯我想这是在白费功夫喔？」地向阿一诉说着，但自称是模范日本人阿一先生，直到最後都不怠慢地在进行对话上的努力了！
──那麽，这个怎样！
巨大的炎块，将结界与阿一他们吞没掉了。
无奈。
「我的善意果然是不被理解的悲伤之拳」（注：NETA 渡航的小说书名）
与这句话同时，
──噗呸っ！？
用传送门转移到村民（？）的背後的阿一，就把悲伤的钢铁之拳往他的後脑勺袭击过去了。村民（？）螺旋地翻转起来同时就往地面刺进去了。
把拳头上像是黏着的某种秽物甩掉。观察着被风吹过转眼就要化为尘埃的东西同时，阿一就在希雅的旁边降落了。
「为什麽，人就是无法相互理解啊」
「对方不是人吧？」
那就没有办法了呢！这麽使阿一深深地点头了。
而，就在这时，从火山的方向传来大量的气息⋯⋯
「⋯⋯希雅，难道这就是，由各种误解所产生出来的状况吗？」
「不，误解也好什麽也好，你揍了当地的村民的事实喔」
「我又没错！我才没有错！有错的是那个村民啊！」
村民先生，还在一抽一抽地痉挛着。希雅「唉，二话不说就袭击过来的是他那边。阿一先生，振作一点吧」显露出这种温柔的表情了。
然後，表情一转变得明亮起来时，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满满的未知和危险呢！」
希雅酱的眼睛在闪闪发亮。就算处在这种状况下，不，正因为是这种状况，才更要去冒険！这种样子。
「是啊。⋯⋯约会旅行的日程还很充裕。用罗针盘做过调查，随时都能用水晶钥匙回地球」
那麽答案就只有一个。
「来做冒険的约会吧！」
「来冒険的约会吧！」
啪的一声相互击掌。
无数的气息，被火山的喷烟分开来，逐渐逼近而来。所以，姑且就用链成在地面上挖洞，悄悄地把第一位村人先生（？）埋起来。因为有预留通气孔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就这麽，即便没有未来视都能明白，为了加速摆脱误会，二人便急忙从现场逃走了。心情很好♪ 很兴奋♪ 地。
往大地上的裂缝跳入进入，从无数的气息中隐蔽起来并是时地跑了起来。
由於血风会侵蚀身体，阿一在喝着恢复药的同时，便在路上对在【冰雪洞窟】内所用过的防寒用神器『空气领域』进行改良，而创造出空气清浄神器『空气领域改』
「⋯⋯好，应该会没问题吧。来，希雅，你的分」
「啊，我没问题吧？」
即使不呼吸有害物质都会侵蚀皮肤。到底是怎样的没问题，使阿一投以讶异的表情时，
「我已经习惯了！」
「啊，是这样啊」
希雅用闪耀的笑容，这麽说了。正确来说，似乎使透过多次行使变成魔法进行调整而得到耐性的样子。因此虽然稍微会被侵蚀，但该处会因为再生魔法的恢复而处於中和。
如果是轻微的伤势，或是些许的状态异常都能以气势去治癒的Bug兔，终究就连在毒物关系上都急速地获得了耐性的手段了。
阿一，决定不要去想太多了。
就这样，在树立出杀气来的无数气息都没有追上来的情况下，二人便很快地就展开异世界观光。
因为碎散、陨石坑使大地变得破破烂烂的。倒不如说，是一片令人感受不到生命气息的死亡大地。
熔岩的河流。沸腾的湖。大量像是身体腐烂掉一样的乌鸦。漆黑的泥沼。雷炎的龙卷。燃烧地很旺盛却没有化成灰的树林。搞不清楚是什麽样子很亵渎的生物⋯⋯
在那样的背景下，阿一和希雅露出了满面笑容在进行旅行自拍。
多少，是在享受这种如地域一样的约会冒険吧。
「噢？有了耶⋯⋯是村子吗？」
「是废村吗？」
发现了一座风化到半毁由岩石所打造出来的房子所散落开来类似村庄的地方了。与此同时，希雅的肚子咕噜～～地在说肚子饿了。兔耳无力地弯折下来，双手按在肚子上，希雅感到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了。
阿一，一边用流氓踢在粉碎出奇不意袭击而来长相难以形容类似螳螂的怪物，一边流露出微笑般的表情。
「说起来，差不多是到了晚饭时间了吧。沉迷在很像是地狱的世界里都忘记了，我的肚子也饿了」
「耶嘿嘿⋯⋯那麽，就稍微一下下，来借用这个废村里的一间房子吧」
二人，寻找起比较像样的房子。会适当地把放出触手来的某种东西，或是从废屋里面看不出来是蜘蛛的什麽，给揍死、枪杀掉的同时，一段时间都在观看废村，终於找到一间像样的房子。
阿一用链成去补强，从里面拿出沙发，整间房子也都挂上了空气领域改的空气清浄网。
把窗外贴着不知道是不是壁虎的什麽，徘回在屋顶和墙壁的外侧成群生化◯机的山寨犬，都交给了无人机的千鸟先生和阿剌克涅部队，吃起暖呼呼的饭菜。
一边眺望着窗外的血风，二人就在千鸟先生的优雅音色，以及阿剌克涅们的「兹 兹 兹 兹 兹」这种充满了干劲的呐喊声作为ＢＧＭ中放松下来。
正当二人吃完饭，一边靠在沙发上喝起饭後的茶水，一边在过滤自拍照时，
──兹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咿 咿 咿 咿 咿 咿
──兹夏！？
──咿 咿 咿 咿 咿 异常排除完毕 咿 咿 咿 咿
「怎麽办，阿一先生。要在这里露营吗？还是，姑且，就回到地球呢？」
意外地希雅询问了。是太过於安逸的空间的缘故吗，眼皮变得很困快要睡着了。
那麽，该怎麽办呢⋯⋯地，就在阿一显露出在思考的举动的那个时候，
「嗯？变安静了？」
「啊，阿剌克涅小姐她们回来罗。⋯⋯总觉得，她们有越来越厉害的氛围」
阿剌克涅小姐她们不知不觉就从被弄出来的小门那里进来了。艾亚丝和诺因作为代表站在前面，很专注地在注视着主人阿一。
难道是想要被夸奖吗⋯⋯不，并没有装上那种程序⋯⋯干嘛，要用那种圆滚滚的眼睛诉说啊！地，使阿一也同样地在注视着艾亚丝她们好几秒。
就在下个瞬间。
「唔！！阿一先生！」
「！噢喔っ」
一瞬间三重的四点结界就被展开。自己的本能在述说着诉的危机感虽然也是如此，但希雅的声音在告知应该就没错了。
结果上是正确的。
不可视的冲击一瞬间就把整间废屋炸碎，并且还将结界的第一层和克洛斯・威尔德粉碎了。第二层在稍微抗衡一下後同样遭到粉碎。然後，在第三层出现裂缝时才终於雾散开来。
──只是打败了我的属下吗
声音直接在脑海中响彻开来。它，和那第一位村民（？）是相同的回声。然而，却是一种更加遥远、可怕，会使灵魂产生动摇一样难以形容的声音。
然後，紧接着，
「噢、噢噢？」
「哇哇っ！？」
空间歪斜。一有这种感觉时，视野突然间就切换了。
在感到惊讶的二人的视线前方，就有着一位穿着一身豪奢服饰，乍一看是人类的老人的人。只是，必须要加上，是骑在一头类似巨大的鳄鱼的怪物上，飘浮在空中。
因背後的轰鸣声而不禁回头往後看过去时，总觉得那个地方就在距离喷发中的火山非常近的地方。
（是被转移了吗？从被强制性返回原来的地方来看⋯⋯啊，不妙。是村民先生被发现而来找人了吗⋯⋯）
在内心里自言自语的阿一将视线移回来。和悠然地、却是散发出可怕气息来的老人四目相对。在他的背後，还能看到一座石造的巨大城堡。
阿一，一下子就理解了遭到攻击的事实，而浮现出连同学们或是政府的人们来看都会评价出很可疑的满面笑容了。
「你好初次见面。你那边是城堡的人吗？真是个非常出色的招待呢！而且，城堡也很气派！话说回来，或许可能有误会，我姑且先说一下，我们只是善良的观光客──」
──不是人也不是魔混合者啊，侵犯吾的领地之罪，就以汝的灵魂来偿还
「阿一先生！」
死亡的幻视再次袭来！
立刻就在背後打开传送门，二人往後一倒进行转移。出现在老人的背後的二人，就看见在他的前面的火山有一部分随着剧烈震动而崩塌了。
是一瞬间，会使地形产生改变的攻击。
「唔、喂喂。好久不曾有过会死的感觉了。老爷子会不会做得太过有精神了一点？」
「搞、搞什麽啊？依旧有一种对话不会成立的感觉」
就连在说话的时间也有由杀意所形成的巨震袭击而来。同样要以转移来避开。但是，
「哇唔っ！？」
「怎麽会这样！的说！」
转移的位置似乎被看穿了。一有影子伸过来的感觉时，在转移後不久颚门就在背後打开来了。是那只巨大的鳄鱼。
在它要关起来的瞬间，希雅的魔力就喷出来了。是用双手双脚将要被闭上的颚门，给撑住的样子。趁这空隙，阿一以多纳和修拉克射击了。与轰鸣声同时，真红的闪光便在蹂躏着鳄鱼的内脏。
──兹啊啊啊啊啊啊
──唔っ
鳄鱼胡闹起来，使阿一和希雅被扔出去了。
但是，没办法全然安下心来。被抛出去後不久，就在视野的一角看见了。数量多不可数的异形怪物在逼近而来的景象。
「嗯～。提到领地，我们要是变成入侵者，而把当地民众大量虐杀就⋯⋯我，可是日本人」
「这部分不退让呢！」
被凝缩起来的冲击波就像弹幕一样飞过来，在希雅以维雷多琉根反弹回去的时候，阿一把罗针盘取出来了。然後，「噢？」的一声显露出惊讶的表情。
「希雅，看样子我们是在地底世界的样子喔。那片雷云的上面是岩盘。对面的山麓有一道通往下层的阶梯。有空，要不要顺便去看一下？」
「什麽！那真是令人心动呢！我了解了！」
是相当和平的判断吧。阿一将希雅抱过来的同时打开了传送了，一口气就转移到遥远彼方的山麓去了。
眼前，就有一条往下而去一片漆黑延伸开来的空间。以克洛斯・威尔德试图去将空间固定起来来妨碍刚才的引诱，同时「哎呀，好久没有感到很不妙的时候了」的一句便要往下面前进⋯⋯
──你们是逃不了的
下个瞬间，老人就出现在眼前了。
「真、真的假的啊」
「好、好厉害喔」
即便将空间固定起来阻碍转移，但对老人的『引诱』似乎是有效的。
（不是空间干渉的等级。已经是『对境界的干渉』的层次了吧）
空间魔法的神髄就是对境界进行干渉的力量。岂止是神代魔法级，力量甚至都来到其根本的程度史啊一的表情微微地抽搐了起来。
连去感受战栗的的时间都没有空间的巨震就再次袭击而来了。
好不容易所展开来的结界都完全没办法抵挡下来，阿一和希雅就被吹飞了。
──你以为有办法从大公爵的我手上逃走吗
「啧，希雅！不是该非常去在意的时候了吧！」
「对呀！无可奈何！就动手吧！」（注：最後一小句是操家伙这样的意思。）
在异形的军团逼近过来的时候，阿一将迈泽莱・帝札斯特，希雅则是拔出维雷多琉根，然後发动身体强化等级Ⅵ了。（注：阿一的武器是德语Metzelei配法语的DéSastre，前者是大虐杀，後者是灾难的意思）
二人的猛烈威势被解放开来。真红的流星在刹那间便横扫了异形的军团。而，同时，以瞬间移动深入过去往老人的所在位置跳过去的希雅，便全力地将维雷多琉根挥动起来。
但是，军团和老人，存在的层次似乎全然不同。老人以转移能力避开了希雅的一击。还反过来，施放出逃不掉的大规模空间冲击波的反击了。
「呜啦──っ！？」
希雅往城堡的方向喷飞过去。阿一试图要追上去，但不知道什麽时候从主人那边离开而绕到背後来的巨大鳄鱼，就以惊人的速度要咬碎阿一了。
「不管什麽时候，都别得意忘形了」
虚空出现了拘束用的神器『波拉』。卷住牠的上下颚，与空间固定。同时，修拉肯Ａ・Ａ就一个转向射出了电磁加农炮。
巨大鳄鱼的遭到射穿，体内无情地被蹂躏，庞大的身体粉碎开来的同时就从尾部穿出。朝动作停止下来的巨大鳄鱼一记回旋梯。庞大的身躯像是虚假的一样吹飞而出，将逼近过来的一部份军团给消灭了。
──你
「要走就趁现在喔？」
不知不觉间就出现在老人背後的是，一只巨大的钢铁狮子──死神・涅梅亚。被搭载在颚门上的机能，是『空间撕碎』
──唔！？
来到此地，老人头一次吐露出焦躁与惊讶的声音了。虽然很勉强地以转移来进行闪避，但肩膀遭到掠过似的，那个部分便飘落地崩落起来。
但是，没有给予可以去在意它的时间。
──火箭＆飞弹装置　阿格尼・奥尔冈
被释放出去的暴威，毫不留情地在袭击着军团和老人。即使如此，穿过那间隙，军团的一部便朝阿一进行波状攻击，老人也同样施放出絶大的冲击波。
彷佛，就像是拳击手在极近距离内互殴一样，是暴力与暴力面对面的输赢。
如果，这里有同班同学或是托达斯的人们在的话，一定会有如看见恶梦一样逃避现实，或是惊讶到下巴快要掉下来。
虽说还没有出全力，但老人却是在做面对阿一的暴威会从正面以暴威去回应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
然而，正面胜负也到此为止了。
阿一的嘴角弯起来裂开。为的就是透过念话，兔子老婆很有活力地「阿一先生！让我来吧！」地回答了。
「嘿咻────っ！的说！」
从城堡的方向所升起的呐喊。用空间遮断型的障壁在防御飞弹乱炸的老人睁大起眼睛来了。
原因很明显吧。太过非常识巨大的战槌，就在城堡的正上方被拿起来了。
「从阿一先生那边离开，的说！」
１００吨战槌毫不留情地被挥落下来了。
──停っ
我，才不停。在城堡的城正上方，朝不可视的障壁猛烈地碰撞过去的１００吨战槌，只是，紧接着就随着由希雅所放出来的空间震动打击，将障壁给击破开来直接击中城堡了。
地鸣与冲击奔驰开来，将血风呈放射状吹飞了。就像是喷发一样喷起烟尘，庄严又巨大的城堡崩毁了。像是被往地底里面打进去一样被消灭掉了。
──小丫头啊啊啊阿っ，竟敢对这座大公爵阿加雷斯所居住的城堡做出粗暴的行为っ
爆炸开来的巨震。以老人为中心，空间发出悲鸣，天空被划破，大地裂开来。
那股破壊的风暴就要到达一瞬间前往希雅的所在转移过去的阿一，朝激动到失去自我的老人派出大量的死神收割者作为对手的同时，这次才往阶梯转移过去跳入到地下了。
「哎呀─，好危险啊。那家伙到底是什麽鬼啊。总觉得名字很耳熟啊⋯⋯」
「阿一先生，好久没露出认真起来的表情了呢」
明明应该是很意外的壮烈的战斗，但感觉非常轻松的对话却是回荡开来。就连往很昏暗通往地下的阶梯走去也一样，二人的脚步都像是弹跳着。
就一个理由。
「冒険，不就是要这样吗！」
「没有风险的冒険也会很奇怪呢！」
因为随时都能回去，以及重要的人就在身旁，对二人而言即使出现会感到惊异的对手，进行冒険约会这件事还是不会改变。
就当地住民来看，是很会制造麻烦的客人吗，如果是二话不说就袭击过来来看的话，就很难说是哪一种了。
「但是啊，希雅。到底把城堡压扁，是怎麽想的？」
「真是的っ，阿一先生才是遇到什麽都要做个文明人！说到这个，阿一先生才是，不是都把那个老爷子的宠物，给射杀了吗！」
「⋯⋯因为，明明是要用语言沟通但心就是沟通不了⋯⋯」
是认真的呢还是在开玩笑呢就在不明所以的对话内，二人就离开地下空间了。
「噢、噢喔？是都市、吗？」
「这是地下都市吧？」
阶梯的前方是悬崖。从那个悬崖望过去都市就在眼下延伸开来了。是一座非常有规模的都市，即使地下空间却是看不到尽头，就彷佛就像是幽灵城市一样静悄悄，样子显得非常荒凉。
「姑且，今天就在这里露营吧？」
「睡意已经都飞走了呢」
二人四处张望地使视线往罕见的东西移动过去的同时，就一边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跳着移动，一边朝都市的中心前进。顺便还会在各处自拍。
「阿一先生，那个！感觉是不是很惊人呢？」
「确实很惊人啊⋯⋯是宫殿、吗？像个幽灵小镇一样，难道是以前的王宫？」
在都市的最深处那里，就有一做很气派的巨大宫殿。不，兼具庄严应该说是神殿吧。刚才的巨大城堡就另当别论，具有着不禁会吸引目光的威严感。
已经，只能去自拍了。
「不好意～思，有没有人在呢～？我是个很普通的观光客！可以拍照吗～？」
希雅大声地呼喊起来。有着应该要遵守的礼仪。在不能自拍的地方就应该要自重！这样地，就在现在显露出很有常识人的感觉。
「谁都不在吧。怎麽看都是一座鬼城──」
──嚯，人类吗？小家伙在呼吁要去侵略现世，这是那个危害吗？
很意外地似乎存在了当地居民。
──库库，被大公爵抢先一步⋯⋯这真是有趣
听见另一个声音了。是混杂了嘲笑的声音。
──你们别出手。这个，是我的
更是另外的声音。惊人的压迫感，如果是一般人在感觉在听见的瞬间意识就会飞走。
空间摇晃了。像是黑雾的东西聚集起来，显现出一名拥有蜘蛛的下半身的老人。有着狮子的头部的人型渗透出来了。在虚空中突然间就从冒出来的火焰中，产生出一只在吐着火焰气息的巨狼。
除此之外，从神殿的深处那边，在各式各样的方法下异形的存在正满溢出来。任谁，都非常残破很亵渎、很可怕、很奇怪。但是，围绕着一股很甜美的气息。
是不逊於刚才的老人，拥有很惊人的『格』的存在。
「你们好初次见面，我们是从远地来的旅行者」
「啊，还来呀」
因为是日本人。
理所当然，阿一先生那日本人的友好态度，总是行不通。非常地不可思议。
──久违的人类之魂，可以让我享受一番罗！
正是多说无益。与其说是先抢先赢，不如说只是想到出现在眼前的大餐在享用之前只能想出靠争夺战来取胜一样冲过来，使巨狼采取行动了。
「等っ、等等！先来交谈吧！希望能让我们观光一下！」
──哈，作为人类真是令人厌恶啊っ
「你说什麽！？」
要说魔女女士，是灌输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信以为真的话，肯定是会有很讨厌的自觉吧。对人类来说，那个地方更靠近会令人避讳的地方。
巨狼的颚门迫近而来。
姑且，就用可变式圆月轮俄瑞斯忒斯打开传送门，直接与背後的圆月轮连接直接让牠过门不入。
「唉，被拒絶成这样就没办法了。又要演变成在恶作剧下杀了当地居民，就去别的地方探险好了」
「就是啊！」
一边朝突然出现在背後的异形以全力挥击的挥出去的同时，希雅也表示赞同。
就这样，打算要尽快转移逃走的阿一⋯⋯
「啊？啧，被阻碍了吗？」
──你们，竟敢把我的城堡！饶不了你！
「是刚才的老爷子！？」
妨碍了转移，以类似恶魔的相貌出现的，就是刚才的老人。
突然袭击而来造成空间的剧烈震荡＆空间的断裂。杀意很高。很吓人。正常是会将同个世界的住民们都卷入进来，但完全都没有显露出会在意的举止。
虽然用障壁就能勉强抵挡下来，但对方的攻击也能干渉空间。并没有办法全部都防御下来，使冲击往阿一和希雅袭击了。
这时，更有着会使魂魄产生晃动的不可视的冲击。业火、天雷、冰狱、会诱使人发狂的惨叫如海啸一样袭击而来。而且，其中有半数穿透了障壁，不仅会穿透肉体的耐性还会直接对魂魄带来伤害。
「好痛っ。糟糕，这个世界っ，真的很危险啊！」
「现在的，是月小姐的神罚系列呢！话又说回来，单纯就技能本身，是与使徒同等之上吧！？　怎麽搞的啊这个世界！」
就在说话的时候，用香织拿手的『神速』接近过来的马，与其在牠身上的骑士，被带有『金刚』的克洛斯・威尔德一分为二的同时就往阿一的所在之处深入进去了。
「啧」
一个砸嘴。藉由快速瞄准所进行的超精密射击，在击中骑士剑本体使其轨道偏移开来的同时，便偏移开身体闪避开来。
但是，就在错身开来的瞬间，是最低限度的闪避行动的缘故吧，骑士的脚微微地碰触到阿一的肩膀了。
那一瞬间，
「唔唔！？」
「阿一先生！？」
阿一的身上喷出血了。
希雅，来回挥动巨大的剑玉在扫荡四周的同时就往阿一那边冲了过去。
「没事吧！？」
「我没事！但是，很棘手啊」
用嘴巴接住从虚空中取出来的恢复药，将瓶口咬碎後就喝起来。伤势虽然瞬间就消失了，但那地方却有问题。是在眼熟的伤痕非常多，这个意思上。
「伤势再生了⋯⋯是吗？」
「啊啊，因为一瞬间所以没有被大量再生，但所有的声势被再生就糟糕了」
神代魔法级的异能大出笼，使阿一浮现出了苦笑。
只是稍微战斗一下，二人的装备就变得很破烂。要是同班同学在这里的话，说不定会惊愕到昏过去也不一定。
在语言相通却无法理解，以与神的使徒同等之上的规格感到自豪，所使用的异能是神代魔法级的这群当地居民们的面前，阿一，试图要想办法从这边脱离而向希雅开口──
──努力挣扎。真是不错的灵魂光辉啊。特别是女人那边很棒
「⋯⋯嗯？」
对於响彻开来的声音，使阿一眯起眼来，
──真是个不错的女人。资质超越过圣女了吧。是个不错的母体
──没错。只是吃掉太可惜了
──强健的肉体。这样的话，就能多次孕育了
希雅露出厌恶的表情架起战槌。但是，紧接着，就发出「哇！？」地悲鸣了。
「没办法了吧？语言没办法沟通」
砰的一声真红的魔力喷涌而出。描绘出螺旋冲向天际。在伴随着冲击波有如大瀑布的水压一样的压力下，首次，使当地住民们的脸色都改变了。
终於是注意到了的样子。相较於人类，不在人类的范畴。会对自己产生威胁的存在，是顾虑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意思。
当然，注意到，已经晚了。
在虚空中出现的是，七架帕鲁斯・琉贝里翁。
阿一自己，虽然没有意图，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大敌。没错，就是阳光。
大气轰隆地呻吟起来，七条太阳光集束雷射把射线上的他们吞没了。也有勉强以转移或神速避开来的人，但他们之中有近三成肯定是被吞食了。
而且，其暴威的盯上的，并不是他们。因为重要的存在被盯上，所以看中的目标理所当然，就会是对方重视的存在──也就是，这座地下都市的象徵神殿。
地鸣和白色的闪光充斥在整个地下空间。
没有轰鸣声。只是被阳光吞没遭到消灭。
并且，
「全机，第二压缩炉解放」
暴威还没有结束！只是消灭神殿还不够，藉由横扫使周遭一带变成一片空地。逃慢一步的当地住民先生更有二成被吞食了。
连拥有强大战斗能力的人们，现在都得贯彻在闪避与防御。对他们来说，太阳的闪光似乎就是这麽难以招架。
一边蹂躏着地下都市的同时，阿一向希雅说起话来。
「希雅。即便如此转移还是被妨碍了。是那个老头，还是其他家伙不晓得」
「呃那个，该怎麽办？」
「姑且要不要上到地面上看看？这些家伙好像很怕阳光，到地面上或许就能打开通往地球的传送门。要全面开战垮下来也会很困扰，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准备一条退路」
「原来如此。又要去找阶梯了⋯⋯很麻烦耶！就来打破吧！」
「是啊。那麽，最後就来把整个地下空间烧掉吧」
超大型太阳光炸弹开出一个大洞。这样一来热浪只会将一切都烧尽而不会使地下空间产生崩塌就能一网打尽了。是对这个世界的关照，非常乾净的方法。
「还有，希雅。因为是当地人，已经可以不用去顾虑了喔。一想到那些家伙要对你做什麽时，微小的可能性都必须要击溃。要以自己为最优先去做」
「了解。强到不能掉以轻心。我死都很讨厌会变成在阿一先生的房间里的同人志中的那样！我会全力全开去做的！」
「希雅，晚点有话跟你说。那个不一样。是老爸公司的吧？是新作游戏的资料──」
「来吧，要上罗！」
彷佛就像要削减阿一的愤怒到消失不见一样，在帕鲁斯・琉贝里翁的光芒平息下来的瞬间，从希雅那里就喷出淡青白色的魔力了。身体强化一口气提升到等级Ⅷ。
而，同时，
「其实呢，是首次实战披露喔！维雷多琉根──神装模式！！」
维雷多琉根的槌头部咕噜地转了一圈，镶着规律地排列着的七颗闪耀着七种颜色的小宝珠。紧接着，在维雷多琉根的四周，被描绘出来的七种印记就出现在闪耀着七色光芒的法阵内的圆圈里面了。
一下子就飞到天花板来的希雅，将维雷多琉根以下段架起来的同，就呐喊起名字。要将维雷多琉根上挂载的新力量给解放开来！
「模式欧洛斯！！爆碎！！」
法阵就像是转盘一样旋转了。土色的法阵就旋转到打击面的前方来了。
用全身的力气往上一挥时，打击面便冲破法阵，法阵就这麽像是印章一样贴了上去。（注：没记错的话，这个是魔法少女小樱的梗）
「呜啦──────っ！的说！」
惊人的冲击声震耳欲聋。贴附了土色法阵的打击面，就这麽直击了天花板。
刹那，它就发生了。天花板的岩壁就像是被爆破一样粉碎开来，岂止如此，更往深处，更往上而去产生连锁崩壊，而且，瓦砾本身会去治癒四周的墙壁。
往洞的深处看过去时，最深处爆炸开来，在深处可以看见小小的光芒。单单一击，眨眼间就出现了一条通往上层的路了。
「不愧是，欧洛斯先生！」
哔卡地土色的宝珠发光了。不知道为什麽，连红色宝珠都亮起来地像是在抗议一样闪耀着。彷佛，给人有一种土色宝珠是以『哼。这种程度，算不了什麽』很冷酷地在回答的感觉时，红色宝珠看起来就像是『咿─好气人、好不甘心！明明只有我能替希雅派上用场就行了！』地在诉说着。
「趁现在，快走吧」
用帕鲁斯・琉贝里翁所附属的兵器镜面・感应炮反射雷射，细分化在超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多角攻击模式──阿一就以此来拖住当地住民先生的脚步。
「啊，在那之前！模式索亚蕾！」
红色宝主以呀呼～这种感觉发出光芒。再次出现的法阵圈圈上咕噜地旋转起来，红色的法阵，就来到了打击面的正面。
朝什麽都没有的虚空，一边冲破那个法阵一边全力挥击。
下个瞬间，
──唔！？
擅长转移的老人，在出现後不久，就挨了一记闪耀着红色光芒的战槌一击而吹飞出去了。而且，还不只这样，
──っ！？　这是っ，甩不掉っ
有如侍奉太阳的日珥一样，阳光就缠绕在老人身上不离开。虽然试图转移，或是放出冲击波，但彷佛就像是某位小姐的性格一样十分固执地就黏在老人身上持续地在灼烧着。
「我懂了。刚才的是，『假定的未来』吧？」
「不是？是直觉！」
「⋯⋯这样啊」
将希雅的Bug之处姑且就晾在一旁，二人便一口气往上层奔去。
朝追过来的人扔下炸弹，或是用维雷多琉根的炮击模式射出压缩了太阳光的火炎弹一边去牵制追兵的同时，阿一便询问起来。
「似乎用得很顺手的样子，不过，有不顺手的地方吗？」
「现在没问题呢。神装模式⋯⋯应该说不愧是索亚蕾小姐她们吧？对那些人超有效的呢」
对吧对吧！可以更依赖我一点喔？可以更更依赖我一点喔？不用客气！因为，不是我们的情谊！
像是这麽表示一样，红色宝珠就很烦人地在闪闪发光。一道雷击从黄色宝珠那里飞过来了。红色宝珠沉默了。
那麽，这麽非常有人味的反应就出现在维雷多琉根的新装备上的七色宝珠⋯⋯其真实身分，是七色的史莱姆──并不是，而是司掌了七种自然的神灵的分灵们。
正确来说，他们的新住居是宝物库。里面有着模仿了各自所喜欢的自然而成的世界，并且，以被设置在维雷多琉根最深处的星树宝珠为中心连接着所有的世界。而且，透过宝珠，就能展现出灵素的力量与分灵们的力量。
用神装模式处於启动状态下，透过去呼唤神灵的名字便能改变各自索司掌的自然模式。与其说是希雅亲自发动，不如说是让神灵们来展现出希雅的期望。
顺便一提，法阵或纹章，是阿一的设定。要说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答案是完全不必要。但是，因为很帅所以是必要的！连分灵们也是，在阿一的提案下就必须要花上七天七夜去思考自己的纹章了！
还有，宝珠内的自然，只是擅自变成那样而已。对阿一来说，最初的构想只是在战斗时把宝珠放进入而已。试着去形容，就是类似驾驶员坐到兵器里面的感觉。
但是⋯⋯到底，不愧是司掌着自然的星树枝叶和神灵们的分灵吧。注意到时宝珠内就产生出自然，倒不如说比起在外面住在宝珠里要舒适多了。
虽然能自由出入，但⋯⋯现状，好像都变成很出色的阿宅分灵了。
因此阿一和希雅就飞上来到上楼层。
逃到地面上虽然是主要目的，但就用遭遇上强敌的集团，在这个世界的冒険很令人兴奋的感觉，不断地在冲破天花板。
──你们，你们这些家伙啊啊啊啊
──已经不是吃掉就能了事的了
──竟敢，把我们的象徵七王的万魔殿！！！
怒发冲冠的当地住民先生们，在追击着那样的阿一和希雅。二人惊异地强大，或是同胞们被杀了多少，已经可以说跟这些事都没关系了。
完全，就处於拉不下脸来的情况下。是在「就由我来摆平，喂！！」的状态。
「──模式乌达尔！！万雷！！」
是采取什麽手段去和上一层取得联络了吧。在撞破下面的楼层冲出来的瞬间，看起来就像是一片乌云的大群异形就飞快地迫近过来了。
往黄色法阵转换过去。就这麽把印章按下去，用空间魔法去敲击空中时，就朝天空产生出数万的雷击。
炭化、形体垮下来的同时异形的残骸变成黑色的雨势。
突破那场黑雨，便再次用模式欧洛斯去撞破天花板上的地盘，一来到上面的楼层便立刻反转。
「模式芭拉芙＆恩蒂！冰风暴！！」
打击面的两面各自设置了白和绿的法阵。像陀轮一样往四周挥动起来时，一瞬间就产生出絶对零度的冰雪龙卷。
「模式梅雷斯！大海啸！」
这时，如果有如大瀑布一样的水流流过来的话⋯⋯使大洞就在一瞬间被冰块给堵起来了。
即便如此，转移，或是原本就很耐冰冻的几位当地住民先生虽然就用鬼的相貌突破过来，但⋯⋯
「模式莱菈！错乱＆黑枪！」
贴上黑色法阵，用神速朝急迫而来类似蛇男的当地住民先生揍过时，被打飞出去的蛇男在发出悲鸣错乱的同时，就开始朝同胞攻击起来。
另一方面，大量如可怕恶灵一样的东西出现了，朝骑着黑马的战士，倾注下黑色的枪之豪雨。朝全方位，一边往锐角弯去一边追踪进行准确无比的攻击。
常闇的神灵莱菈所射出的黑枪在带有物理攻击的同是以灵素即兴被创造出来的神灵武具的缘故呢，还是说是具备了对魂魄与意识的干渉的权能呢，就连没有实体的对手都能贯穿给予伤害。
以云散消散这种模样消失的恶灵什麽的，和骑在黑马上的战士。
神装维雷多琉根一挥。将其扛在肩上敲打着的同时，希雅，
「快っ，阿一先生。趁现在！」
「喔、噢喔⋯⋯」
去催阿一往天花板的洞闯过去了。
借助了分灵们的力量，Bug兔逐渐得到广域歼灭力了。
路上，不太需要出手的阿一，「超过我的预料啊⋯⋯算了，希雅能变强就是件好事，吧⋯⋯⋯⋯⋯⋯回去後来锻链一下吧⋯⋯」的一句，有点让表情抽搐起来但⋯⋯
但是，就在二人遭到很强的当地住民先生的追击时，
『等一下莱菈！几乎都是你会不会太狡猾了！？希雅！请多使用我一点！』
『啊啦，索亚蕾。对不起喔，好像是我被请求的』
『你们。话先说在前头，练习或模拟战中，使用我的频率是最多的吧？希雅中意的，可是我这位雷云的神灵乌达尔──』
『那种事情无所谓啦！重要的是，那边的恶魔！我的活跃，有好好地看见了吧！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会好好保护希雅的喔！请准备好奖赏吧！还有，请对我更温柔一点！』
『⋯⋯你们，别再吵了』
『最近连莱菈都变得很像索亚蕾⋯⋯唉』
『⋯⋯有这回事吗』
这种分灵们吵闹的互动，在可以说不想奉陪的芭拉芙与梅雷思的叹气作为ＢＧＭ下，就一边很愉快地挥舞一边往地面上跑上去了。
之後，这里是哪里，当地住民们是什麽人，虽然就在意想不到的再会下知道了，但⋯⋯
那又是，後面的的故事了。
～～～～～～～～～
*附录
「⋯⋯居然，会闹别扭啊？」
在梵蒂冈的骚动告一段落後不久，阿一就向二只阿拉克涅投以难以形容的目光了。
──咿 咿 咿 咿 咿
──咿 咿 咿 咿 咿
用前脚，发出啪啪的声音在拍打主人的脚的是诺因。像是抱着胳膊把脚盘起来不理不睬的是艾亚丝。
其实，是被老人强制转移的缘故，使她们就被遗弃在那个地狱的废村里了。拼命地前进在希雅打开来的洞在追寻主人，在很勉强地，真的很勉强地的时机点下想办法就在传送门要关上前冲进去了。
对阿一来说，死神收割者或是克洛斯・威尔德都是没有灵魂的机械，是用完就丢的兵器。
因此，就不会去在意，但⋯⋯
「虽然是有加入自动回归模式，但⋯⋯」
为什麽要抛弃我们啊！你这个薄情的人！被采取这样的态度时，到底希雅的所说的「里面好像有人说」这件事就出现可信度了。
「啊啊，总觉得。抱歉啊。我不会再抛下你们了。该回宝物库内了」
当要收纳进宝物库内时，朝着以高速逃掉的二只，试着这麽说了。
真是个，拿你没办法的主人呢。这次就原谅你吧。真是的。
酝酿出这种感觉是错觉造成的吧。
但是，面对这次才老实地被收进宝物库内的二只，也是阿一，在知道大罪战队的里面有人之後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吗？不，但是，嗯～⋯⋯真是的，明明大树的事都想去做各种调查，一个一个来吧」
这麽地，一边伤起脑筋一边嘀咕了。


◎雫的愿望
休假日的中午时分。
一对很像是吃过午饭的男女，从某家餐馆走出来了。
「虽然有店名，不过，味道算普通的好吃呢」
「真的什麽都有啊⋯⋯」
哈地浮现族很满足的笑容的人，就是有着黑发单马尾又凛然的美少女──八重樫雫。在她的身旁，回过头去仰望餐馆招牌的人就是南云一了。
另外，在阿一的视线前方，有一块木制圆拱形的招牌被装饰在入口上方，店名就被刻在上面。
『雷斯特兰　什麽都有喔』这些字。（注：雷斯特兰就是餐厅的意思）
其实，这里是西餐店维斯德莉亚的现任店长园部家的一家之主──园部博之，年轻时做过修行的店，纯粹是因为感兴趣才前来的。
就如店的名称所形容的那样，什麽都有。店长，就如同是某检查官们所御用的那个酒吧的老板那样，不论点什麽都会说出「有哟」
顺便一提，阿一，在甘心地忍受着雫那吃惊的表情同时，就为了要让店长说出「没有哟」便试着说出「奶奶的马铃薯（土豆）炖肉」的话来，但⋯⋯
结果，「不、不会吧怎麽可能！确实是这个味道！」地从睁大着眼睛的阿一的态度就能推断出来了。园部博之的师傅到底是什麽人呢，使阿一非常在意了。
那麽，阿一为什麽会和雫二人独处在度过假日时光这件事⋯⋯
「差不多该过去会场了。虽然还有时间，不过，因为是第一次，就带着从容去参加活动吧」
「你说只是去拍照而已对吧？」
拍照。
没错，这正是二人会一起度过假日的理由。是因为雫，今天要去当某流行杂志的模特儿。
好像是男女二人一起拍照，对方是阿一选的⋯⋯与其说，是面对要与其他男性靠很近去拍照，连专业都不是而断然拒絶的雫，倒不如说为了要拍出很棒的笑容就去向阿一沟通，而被委托人给拜托了。
「即使你这麽说，但我还是会紧张。想早点过去去做心理准备」
「嘛，雫想这麽做的就没关系」
向一点都没有紧张感的阿一，使雫在想希望能把那条粗神经分一点给她的同时，便回想起几天前所发生的事情了。
～～～～～～～～～～～～
「那边的っ！有什麽好疲累的！敌人可是不会考虑你这家伙的疲劳的喔！想被斩杀吗！」
在八重樫流的道场，响起很用力如雷贯耳的吆喝声了。声音的主人就是八重樫流师范──八重樫鹫三。
鹫三，现在，正朝着跪下来的门生１号，发出「喝啊」地惊人声音并且放出锁镰了。
「──唔，对不起，老师！」
勉强往旁边跳开避开来的门生１号，这麽说着的同时便朝鹫三射出反击的棒状的手里剑了。同时，与他对打的对手门生２号，像是在说「是絶对要把人给杀了吗？」一样弯下膝盖来用中心是铁芯做成的木刀，把直劈而来的一击给抵挡下来了。
向那样的门生１号，使力地缴出力气来的门生２号，
「给我去死吧！山咲君っ」（注：咲，音同「笑」。这个字是花开的意思）
一边这麽呐喊一边放出前抬脚了。不知不觉，他赤脚的脚指头之间就夹着很小的刃器。果然想把人给杀了。
「该去死的人是你っ，土井署长っ！！」
门生１号，用护手挡下了迫近而来的死亡踢击，还利用那道冲击将尖锐无比的暗杀刃亮出来，然後就以门生２号的阴部为目标突击过去了。似乎是要把男人的命根子给了结了。
门生２号，「唔っ」地呻吟了一声便用高速的向後垫步守住儿子的性命了。
「⋯⋯呼っ，相当有一手啊，山咲君！」
「哈啊哈啊っ，谢谢您，土井署长！哈哈，但是请让我说一句话。明明已经五十五歳了，却比在现场的我要更有体力的您真是怪物啊！」
「八重樫的门生，即便是在工作上，要是没办法能哼着鼻歌跑马拉松是怎样！」
「唔っ。独当一面的路，远到没有尽头啊っ」
就这麽在互动的门生１号和２号，其实是管辖这座城市的警察局的年轻刑警和署长。隷属於取缔犯罪的组织的二人相互「去死吧！」地在呐喊⋯⋯
很不凑巧，在这座道场的边缘并没有会来吐槽的人。
八重樫道场──表面上是剑道教室，和学习八重樫流的剑术道场。这座剑术道场也会对警察有关人员或警备公司进行武术指导，在业界意外地有名。
在那样的八重樫流中能成为正式门生的人虽然不多，但一度成为八重樫的门生的人们，就无关职业，取而代之的就是要杀人一样的锻链会成为日常。
因此，纵使警察局的署长先生要杀了年轻的刑警，或反过来年轻刑警要杀了自己的署长，就完全没有什麽好不可思议的！
「除了不可思议的空间以外就什麽都没有了呢」
不快的眼神，就刺向了「哈っ哈っ哈っ哈っ」地相互在笑着的警察二人组。
轻快地晃动着黑发的单马尾，手插腰凛然地站着的人就是，
「喔呀，小雫」
「工作，辛苦了，小姐」
「请不要说是工作」
对年轻的门生们来说是『心灵的偶像』，对年长的门生们来说是『大家的爱女』──指的就是八重樫雫小姐这个人了。
「唉。感觉以前是不会做这种杀伐的吧⋯⋯」
「那是，因为没有向您教授过八重樫流的里」
明明只是身为代理师范在进行指导，却被彷佛就像是罪人在赎罪一样的说法搞得拿他们没辙的雫，就使得祖父鹫三一边这麽说话一边向她靠近过去了。顺便，还发出「休息！」的号令。
横视当场坐下来，像是在冥想开始休息起来的门生们，雫向鹫三询问了。
「里⋯⋯指的是忍者吗？」
「不是忍者」
不知道为什麽，八重樫家的每个人都不承认『忍者』这个说法。不论雫怎麽想虽然明明就是『忍者集团』但⋯⋯鹫三说，说到底似乎『只是从事附带有剑术的杂技，以及活用杂技为生的送货员的工作而已』
「爷爷。我之前被你带去的地方，有很多伊◯或甲◯，这种很耳熟的家名的人」
「我有说过那单纯只是剑术道场协会的聚会吧。没有什麽很罕见的家名」
「⋯⋯虽然大家都穿着一身黑衣」
「因为聚会的地点就在深山里啊。黑色脏掉了比较不显眼的关系，就会是必然的选择了」
「⋯⋯⋯⋯路上好像就互砍起来了！」
「因为是继承了古武术的门第都聚集起了。想要试试本领是理所当然的吧？」
「你说谎！那些人都说的很清楚了不是吗！别以为八重会永远是忍者一族的盟主！」
「⋯⋯他们很有幽默感吧？」
「我，很自然地就被盯上性命了！？　『八重樫的公主！觉悟吧！』，杀意非常的高！如果那是幽默感的话，世上的犯罪全部都能用幽默感解决了吧！？」
「⋯⋯呼嗯」
怎样っ，已经已经没有话说了吧！使雫大小姐就把心里头在前天被带到深山里的事件全部都吐露出来了。
将手抵下颚在显露出一副在思考的表情的鹫三⋯⋯
「那些杀意很高的人们，最终，几乎都被你一个人收拾掉了⋯⋯」
「那、那又怎样。我又没有杀了他们⋯⋯是正当防卫喔」
「不，你不是在抗议吧？相反地，大夥都对你的强很佩服喔。务必要当我一族的媳妇，我儿子可以当你的老公这类的亲事就蜂拥而来⋯⋯」
「果然，应该把所有人的魂魄都砍了」
喂，不是这样！这样的一句话注意到被转移话题的雫，就恨恨地在瞪着鹫三爷爷了。
就在道场的门生们，一边假装是在靠瞑想进行恢复，一边却微微地睁开眼睛在注视着事情的发展时，鹫三叹了一口气。
终於是想通了吗，使雫对我们家的真相倾听起来。但是，
「雫。现代是不可能会有忍者吧。请差不多，该面对现实了」
「ＯＫ，爷爷。你是希望战争对吧？」
来啊地把手伸出去时，将道场墙壁粉碎开来的同时一把黑刀就飞了过来。冲击下使年轻刑警的山咲先生被吹飞出去翻白眼了。
顺便一提，八重樫流的门生，会做为八重樫家的家人被同等对待，必然地，雫的奇幻情事就都很清楚。即使黑刀在飞，平时就会抛开意识就不会感到惊讶。
警察二人组也一样，比起警察的规则会更优先於八重樫的同伴所以并不会有问题。反倒是，他们日日夜夜都在锻链，梦想着有一天要把抢走了很可爱的『大小姐』的阿一给人诛。（注：人诛，这里是剑心梗。指着是由人类来执行天罚）
就这样，爷爷和孙女的战争就开始了──
「喂，雫。你～是怎麽了。你是想去撞电线杆吗？」
「啊！？」
手被拉，注意到时就已经被阿一抱过去的雫，因此而回神了。要回想的不是这个！这麽地，摇摇头⋯⋯发出「呀っ」的声音来。
一旁就有着电线杆。如果阿一没去拉一把就真的会撞上去了。
「对、对不起。这次的事使我的回想，满满都是打飞门生日常、对爷爷的杀意了」
「八重樫家～」
回想起每次过去叨扰，都会被八重樫家的每个人像是呼吸一样的自然给袭击，使阿一露出感到头痛的表情了。
总之，就觉得那些现役的警官、律师、自卫队的官兵、以守护为职业却会说出「南云一！人诛！」这麽说并杀过来的人，应该要换个职业才对。
话说回来，你们的工作怎麽了！？　使阿一很想要这麽去吐槽。
咳哼地咳嗽了一声。一边前往拍摄会场，为了改变气氛阿一询问起来。
「这次的事，好像，是天之河的母亲提出来的吧？」
「嗯，对呀。正好，是我在与爷爷决战的时候，光辉的母亲──美耶女士前来送礼时，顺便被拜托了呢」
天之河美耶──光辉的母亲作为原不良少女们的女帝，现在则是在一家很有名的时尚杂志担任总编辑。
「送礼⋯⋯啊，对了。天之河，是怎麽入门进到背地里是忍者集团的八重樫流的，虽然我感到很疑惑但他的母亲是相关人士吗」
「啊，这麽说起来我没说过呢。对了，原本，美耶阿姨就是八重樫流的门生了喔」
阿一，「是吗？」地一句後就困惑起来。确实，去八重樫家叨扰时，袭击者中并没有美耶在场。她是个认真工作的人。跟某位警察署长与年轻刑警不同。
雫带着苦笑感觉继续往下说。
「话虽如此，美耶阿姨只有在高中生时是门生，我没有见过阿姨有在我们家锻链过。虽然她经常会来送礼呢」
「八重樫流是忍者集团吧。天之河的母亲，是什麽人啊」
「呃这个，总之，阿姨不是忍者啦」
提到，八重樫流似乎有两面。一个就是台面上的八重樫流。会对警察或警备公司，或是海外的军队等进行武术指导，而在业界很有名气指的就是这个。
然後，另外一个就是里的八重樫流。鹫三说，活用杂技稍微从事於送货员指的就是这个。就连在八重樫家所经营的『送货公司』里从事工作人员的人，也是由门生中所构成的。
基本上，台面上的有关人员是不会知道背地里的具体内容。有例外的，就像是某署长先生那样即使拥有台面上的工作却是个有地位的门生，或是混进社会里『心是送货员』的门生是知道的，倒不如说似乎会去利用自己的立场而提供协助但⋯⋯
总之，八重樫流的门生中，雫和光辉是理所当然的，就连美耶也是表面上的门生。
「美耶阿姨，以前虽然非常壊但⋯⋯不管怎麽说，天之河家的血脉，原本就有着很容易碰到麻烦的体质呢。也有，会在日本国内流浪时，正好就陷进很危险事件当中呢」
「天之河那家伙，跟他的母亲很像啊」
现在，她的儿子正在异世界流浪中。岂止容易遇到麻烦，不如说是很容易被召唤的体质。哪能说是继承，反倒是版本提升了。
「因此，美耶阿姨就和当时已经是门生，也是朋友的我的母亲，去向爷爷寻求帮忙才开始的」
就是所谓的，无法相信大人的小孩美耶，就被雾乃的友爱和鹫三的度量所拯救，便以此为契机入门进八重樫流了。
「不过，那个人，本来就很强⋯⋯⋯最终，比起剑却更擅於去使用金属球棒而没能掌握八重樫流的样子。虽然有见过一次⋯⋯能与我们家的门生中最上位的人，用金属球棒相互抗衡在战斗喔」
「靠，天之河家是什麽人啊。如果去追溯家谱的话，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实吧」
结果，就连高校毕业後也去做了一趟寻找自我的流浪，或是轻易地遇上麻烦，想到要回来时「老师！我们，结婚吧！」的一句就把老公的脖子给拎起来了，然後不知不觉就发挥出魅力⋯⋯
就连光辉入门八重樫流也一样，似乎很担心那样的天之河家的性质，与光辉自己『对正义的执着』。到底，实际展现出自由奔放而没有染上任何颜色！这样美耶拼命地多次恳求之下，使得就连鹫三要拒絶的意思的也没了。
「嗯，话题偏离了呢。那位美耶阿姨呢，拜托我了喔。拜托我能不能代替预定今天要摄影的模特儿之中一位因为急病住院的人」
「为什麽要找雫？」
「因为是昨天的这个时候，是没有时间了吧。还有，就是靠感觉，觉得我适合」
这麽说着，雫就红起脸来将视线移开了。
会感到不好意思，不仅是没有做过任何有关模特儿的工作，更还是拍摄的内容吧。
「那个⋯⋯对不起喔。这麽突然的委托」
向扭扭捏捏起来的同时，很小声地这麽说话的雫，阿一耸了耸肩膀。
「是婚纱的模特儿吧？没问题无论如何我都想看。更重要的是，纵使是当模特儿，但穿着礼服的雫身旁要是站着其他男人我会很不爽。能被拜托真是太好了」
「⋯⋯嗯」
没错，这次的拍摄就是这种情形。雫也一样，即使一开始是美耶的请求，能穿上憧憬的礼服，但因为要和其他男人贴很近而感到非常讨厌便拒絶了，但这点美耶也似乎早就料到了，阿一说ＯＫ，倒不如说，能得到雫的羞涩表情！便无论如何，就想要去拜托他一下！而变成这样了。
尽管如此，雫的内在是个少女。和阿一的婚纱照⋯⋯那、那我或许会接受吧！或许！用这种彷佛就像是好朋友的措辞就接受了。
「但是，总觉得对月她们很不好意思呢」
「今天会在我们家吃晚饭。先做好会被刨根问底的心理准备吧」
「阿一，、我也会做好对香织她们更加紧追不舍的心理准备的喔」
阿一和雫噗哧地相互笑了出来。对於体察到雫的内心而快快地把人给送走的月她们，使雫思考起来要带什麽土産回去了。
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看见会场了。
是一栋不只能举办结婚典礼，更能举行各种仪式的巨大建筑物。教会也在里面。
有着粗大石柱的走廊很壮观，往彷佛就像是美术馆外观的建筑物入口前进过去。
雫的模样渐渐紧张起来，使阿一吐露出微微的笑声⋯⋯
但却立刻就停止了。正好，就在入口正面的阶梯的中间位置。两侧并排着廊柱的地方。
「你怎麽了阿一──啊⋯⋯」
雫虽是投以感到疑问的表情，但马上就注意到原因了。显露出头非常痛的表情。阿一同样很头痛的样子。
「喂，快点给我出来」
宛如电影中的一幕场景。当主角说出「差不多该出来了吧？」的话时，就会出现一边拍手一边「你注意到了啊」的一句显露出可疑笑容来的敌人。
啪啪啪。
「你注意到了呀，学长」
真的就如同老套的剧情那样。
只是，出现的不是哪个国家的间谍或暗杀者，而是组织了魂之姊妹的学妹酱。
「雫，我们走吧」
「嗯，我们走」
向做出了什麽不好的表情来的双马尾学妹酱投以不快的眼神後，阿一就和雫一起叹出气来，就这麽无视她穿过去了。
「啊っ，等一下学长！请不要无视我！不如说，我不会让你带走姊姊大人的！」
卡巴迪卡巴迪！学妹酱就用刚才所形容的姿势不让人通过。（注：卡巴迪是一种蹲低双手敞开的运动，类似篮球的阻挡动作或是老鹰捉小鸡）
即使如此阿一虽然选择不愿奉陪要无视她，但学妹酱却是在「哼っ」地笑出来之後，就用食指和拇指做成一个圆圈，含住它吹起口哨了。
就在哔的尖锐声音响起来的瞬间，几十名的魂之姊妹就从廊柱的背後一一现身了。
「你们，真的是笨蛋啊」
「因、因为是假日⋯⋯你们，是能聚集多少人啊」
就一直呆呆地在这里⋯⋯向那样的二人那里，
──我们是不会把姊姊大人的盛装，交给南云学长的
听到宛如就像是在空间里响彻起来的声音了。那并不是学妹酱的声音。
从廊柱的深处，以明确的氛围在发出响亮的脚步声来的人──
「美月酱⋯⋯连你都在做什麽啊」
「喂，不是吧连远藤的妹妹都在啊」
魂之姊妹们恭敬地低着头，组织的首──天之河美月，光辉的妹妹登场了。在她的身旁，抵着眼镜，全然就是参谋氛围的浩介的妹妹──远藤真美。
「姊姊大人！请停步吧！和那边的野兽结婚⋯⋯是怀孕了吗！」
「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嚷嚷什麽啊！？」
迅速地指着阿一，美月酱实行起带有真相只有一个的忠告这种美其名却是在给人添麻烦的行为。魂之姊妹们，「就是啊就是啊！会长说的没错！」很出色地在附和还越说越起劲。
每个行人都吓了一跳一样在看着阿一他们。
「唉，美月酱。你有听美耶阿姨说过吧？」
「没有，姊姊大人。因为妈妈看起来怪怪的，所以就借了手机来调查了！」
「天之河家果然各方面都很奇怪啊」
雫没办法否定阿一的感想。「妈妈，对姊姊大人的事有在隐藏什麽的迹象⋯⋯」就这样，面对限定的对象是雫且会因此而发挥出惊异嗅觉来的妹妹酱，就已经只能乾笑了。
「总之！我是不会让姊姊大人，通过这里的！我们魂之姊妹，是絶对不会同意和南云学长的婚礼的！会使人吐血的！」
「不是要举行婚礼，只是当个模特儿请你冷静一点。也不是要和阿一，反正是要和不认识的男模特儿拍照喔？」
「我来穿男装的话就没问题──」
「等一下会长，那种抢先是违反魂之姊妹铁律的第三条吧？」
「美月酱，你是想要发出叛变吗？」
学妹酱如野兽一样的目光就刺向美月会长了。顺便，就连真美酱也露出非常冰冷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
魂之姊妹──不论是学校或是学年，就连居住的县也不同，是一个会为了姊姊大人而展现出钢铁般的团结的集团。但同时，也是一各会为了姊姊大人对於背叛都会严格到在所不辞的疯狂集团⋯⋯⋯
「总、总之！我是不会认同南云学长的！⋯⋯如果是哥哥，就这麽变成真正的义妹明明就没问题了⋯⋯为什麽姊姊大人会被抢走啊っ。哥哥你这个大笨蛋っ」
在异世界之地的光辉，肯定是会打喷嚏的吧。受到来自妹妹的不讲理的痛骂。
「来吧，诸位同志！要从恶魔学长那边把心爱的姊姊大人给抢回来！」
在Aye Ma'am！的一声後魂之姊妹们就扑过来了。是个非常麻烦的情况。
因此，阿一先生就把警告给准备好了。
「啊！？请开我，学长！」
被抓住的人就是学妹酱。虽然被从後面剪住而使手脚乱蹬，但却是无法从阿一学长的手里逃走。
「你们，就这麽老老实实地回家吧。不然⋯⋯」
在阿一锐利的目光下，使美月以下的魂之姊妹们都咕噜地咽下了一口口水。
「不、不然会怎样你说啊？魂之姊妹，为了姊姊大人就算死──」
「就会这样」
可以从学妹酱那里听见「唔呜！？」这种呻吟声了。仔细一看，一颗胶囊就被塞进学妹酱的嘴里。强行，将某种液体灌入进去！
「住、住手～，不要让我吞奇怪的东西～」
「喂，不要吐出来。想要往喉咙里面塞吗」
是一幕非常危险的画面。要是，阿一没有偷偷地将阿拉克涅小姐们配置在四周展开认识阻害的结界的话，眨眼间就会上演警察先生蜂拥而来的事件了。
最终，营不过恶魔学长，被灌了什麽的学妹酱，含着眼泪想要发出抗议的声音⋯⋯
「学、学长你这个鬼畜！到底让我喝了什麽⋯⋯唔！？我、我的肚子⋯⋯」
「生效了吧？如何，对身体无害。倒不如说，是一种会使拉不出来的东西拉出来让肠子变得很乾净对健康很好的药」
「你这个恶魔っ，学长你这个恶魔啊啊啊っ！！唔，要、要出来了！」
学妹酱两腿一夹，拼命地在忍耐着什麽。
不管怎麽看，都是个被灌了泻药的人。顺便一提，这也是魔王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之一『放弃的话就结束了』──什麽会结束呢应该推断的出来。
战栗穿身而过。强硬地让後辈的女孩子。喝下泻药的男人──南云一。
让无机质的目光巡游起来时，魂之姊妹们都一齐向後退一步了。这个人，不正常⋯⋯显露出类似这样的目光。
阿一，朝泪眼婆娑起来的学妹酱的肚子一压。使学妹酱「住手啦～，学长你这个笨蛋～っ，笨蛋啊～っ，下次我会在你的鞋柜里放垃圾！」的呐喊起来。
「喂喂，怎麽啦。在这种地方发生悲惨的事件好吗？你们的同志看起来要发生大事故了喔？对吧？」
「你、你这个恶魔っ！不是人！变态！」
「天之河妹。想要变得这麽健康吗？」
美月酱，对那种太不人道的事硬直了。一旁的真美「会长！这里应该要撤退！不然会会有失突击队长的尊严的！」地强烈主张着。
学妹酱，是魂之姊妹的突击队长兼谍报队长，在恶魔学长的学校里是个在籍且是常驻战场上的主战力，不论被击退多少次都能像不死鸟一样复活，是个有着不屈的斗志会勇往直前且难得的干部。死掉就太可惜了。
没有对策的美月酱，向姊姊大人投以求助的眼神。
老实说，虽然觉得做得太过火了，但被魂之姊妹纠缠在这里也非常困扰，所以雫很努力地把视线移开了。美月「唔っ」地吐露出感到不甘的声音弯下膝盖了。
收下魂之姊妹的败北的阿一，就摸起说出「已、已经，不行⋯⋯学长，请你负起责任来、喔⋯⋯」的一句话且还用空虚的表情在颤抖着的学妹的肚子了。就像是痛痛飞走吧～这样。
「⋯⋯啊、咦？肚子不痛了？」
「太好了。要对我的温柔感到涕零喔，学妹」
腹痛就像是虚假的一样消失了。而且，咕噜咕噜这种不吉利的声音也消失了。学妹酱，彷佛就像是全身沐浴在从天而降的光芒那样显露出很清爽的表情了。
另外，会去摸肚子，只是掩饰。腹痛会消失的真正的原因，是突然从阿一的袖子探出头来的阿拉克涅小姐施打了无效化的药造成的。
「喂，不想再成为走不到外面这种悲惨事件的当事人的话，就全部快点给我回去」
学妹酱被遗留下来了。美月她们恨恨地在瞪着阿一的同时，可是，又对阿一那恶魔般的作为感到害怕便悄悄地在柱子背後消失了。
「我会报一箭之仇的っ」
「给我适可而止啊」
学妹酱，一展现要回去的样子时就发动高速转身的水枪攻击。目标就是可恨的学长的股间！能被当成是漏出来而感到不好意思而颤抖就行了！虽然是这麽做了，但却被轻易地躲开来，并且挨了一记铁爪功而慌乱了起来。
顺便，被双马尾就被绑起来，并且还被油性的麦克笔在脸上写下「我是壊孩子。要怎麽处罚我都可以」的长长一串的文字。
「给、给我记住了っ！学长你这个笨～蛋大笨～蛋っ」
学妹酱，终於发出啪啪的脚步声逃走了。美月和真美虽然去迎接⋯⋯
「最近，我常在想⋯⋯你，被南云学长欺负，是不是觉得有点开心？」
「会、会长！？怎麽会有那麽可怕的事情！？」
「啊，我也这麽认为。被学长戏弄好像有点开心」
「没、没有！真美酱，不要讲那种可怕的话！」
被用不快的眼神指摘这件事了。来自魂之姊妹们的疑惑目光就刺向了学妹酱。即使从魔王阿一那边逃出来了，但这次似乎有来自同志们的异端审问在等着她。
当没看见她们的踪影後，回收阿拉克涅并且开认识阻害结界的阿一，
「你相信吗？那家伙，即便是那样子都要比天之河妹和远藤妹更年长喔？」
说起很有趣的事情时，
「唉，阿一。你也是去戏弄那个孩子，其实也很开心吧？就像以前的希雅那样呢」
回以这麽一句，会让人吓一跳的回答了。
接着进入到会场，终於是来到工作的时间。
先换好衣服的阿一，就在参观着其他模特儿组的摄影。除了阿一和雫这对外，因为是各种服装一对一对进行拍摄，所以别对就阿一的附近坐下来了。
很微妙地，来自在帮忙整理衣服的女工作人员，和其他的女模特儿，就把视线往阿一那边移动过去。
和其他男性模特儿不同，是独特的氛围造成的吧。面对超越了沉稳，可以以『泰然』来形容的氛围，便显露出几乎是被引吸了的模样了。多少，脸颊都是红红的。
而，就在这时，
「啊，阿一」
听见，悄悄地又多少感到有点害羞的声音了。当阿一往那边看过去时，那里，
「果、果然，会很令人害羞呢。不知不觉就穿上礼服了⋯⋯」
是纯白的雫。
拥有几片重叠起来很像是在风中飞舞着花瓣设计的裙子，漂动起来时会如梦一样敞开来。腰间虽然绑着一条丝带，但只是这样就更加地在强调雫的紧致腰围。
一双包着白色长手套的手就在身体前面扭扭捏捏拨弄着的样子，不禁就有一种会想让人去拥抱的可爱感。
实际上，阿一就无言地往雫那边走近过去，也很注意不要去弄壊礼服，把雫抱起来了。
「等、等一下阿一！」
是在有人的地方。也有因为雫的登场而使视线集中而来，在阿一的行动下摄影师在拍摄的也停下来吐露出「噢喔」的感叹之声，而雫，则给人有一种是不是要爆炸了的感觉整张脸都染红了。
「抱歉。实在是受不了，理性有点飞走了」
「唔，真、真是的っ」
是胜於任何雄辩的感想。雫，面对眼前阿一那神驰又甜蜜的眼神整个人都说不出话来，但是又藏不住喜悦使嘴角微笑起来了。害羞到无法四目相对。
以味觉破壊级的甜度为傲，这种最足以形容的甜蜜气氛在撮影现场蔓延了。被那气氛所感染到，女性们都红着脸颊，投以非常羡慕的眼神。
「那个，难道说，你们正在交往吗？」
在阿一的附近等待中的一名男性模特儿，非常惊讶地在来回看着雫，同时用很羡慕的表情询问了。
「诶？啊，是的，是这样没错」
「这、这样啊⋯⋯嗯，嘛，也是呢」
雫的回答使男模特儿苦笑着点了点头。
阿一耸了耸肩膀说起话来。
「抱歉啊，搭档的工作能不能让给我？除了我以外的人站在雫的身旁，就可能再现出电影中的一幕场景了」
「电影的重现？」
男模特儿感到很困惑。是受人瞩目的缘故吧，就在其他人都感到惊讶的时候，阿一耸了耸肩膀说了。
「会上演落跑新娘」
「啊哈哈⋯⋯原来如此」
男模特儿的苦笑和理解的表情一起变深了。
就这样，面对雫用很小声的声音说出「不要讲出那种会让人不好意思的话！」的话来同时用粉拳在敲阿一的手臂的样子，使现场的人们都露出微笑般的表情了。
之後，其实就在工作人员中发现到月她们的存在而引发起骚动了，在缪「爸爸！雫姊姊！非常棒的诺！」的呐喊下使现场被卷进「有小孩了！？」的混乱漩涡之中，拍摄总算是结束了。
杂志似乎大受好评，希望雫和阿一来担任模特儿的事蜂拥而来。当然全部都经由美耶拒絶了。
从那之後很长的一段期间里。
「⋯⋯呵呵」
在被撮影现场的女性工作人员，被「虽然竞争对手很多，但请加油」的一句悄悄地赠与了人造花束时，会看着得来的合影相片，就变成雫的日课了。
在看起来很幸福的表情下，使门生们的锻链密度提高就不必说了。
─────棒状手里剑


◎情人节企划②
好久不见。
尽管如此，已经是迟了二天的话题，急忙写完的作品还请见谅。
在昏暗的房间内，突然间浮现出了一道人影。
两只手肘杵在桌上拱起来，把嘴巴遮起来的样子──显露出被称为是源◯姿势的人是，（注：源◯姿势，指的是碇源堂，EVA这部作品中的司令的招牌动作）
「⋯⋯诸君，人都到齐了」
「呐，月。那个，是哪个角色？还有，为什麽要把窗帘拉上呢？」
没错，就是月大人。总觉得月大人流露出来的表情很严肃。
香织没有看气氛便说出疑问和吐槽了起来。心情受到损害的月大人放出了风之拳。回避开来！
「这麽暗都看不清楚，已经是傍晚了要开灯罗」
就像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按下开关後，好不容易集合到餐桌来的人们──不如说，是被月抓过来的众人。
「唔，月啊。妾身和蕾蜜雅，姑且还有工作要忙⋯⋯话说回来，妾身，那时候可正在上厕所。太过强硬了吧？」
「我是在做资料整理，但是⋯⋯是紧急事态吧？」
缇奥和蕾蜜雅是在做有关服饰方面的工作，但却在工作被突然出现的月给瞬间带走了。
特别是，缇奥正在上厕所所以下半身就变的很糟糕⋯⋯理所当然，整个人都哈哈地喘起气来了。
还有，厕所当然是处在密室的状态。是正在举行时装秀的会场的厕所。因为一般人也会使用，那段期间虽然会想办法被打开来吧，但一件内裤就掉落在那个地方。
很不可思议。
「那个～，我也还有工作⋯⋯很想回去学校，但⋯⋯」
同样地，爱子也浮现出苦笑了。因为正处在接受教务主任唠唠叨叨的说教当中，是让他转身到背後去再瞬间将人转移走，所以之後会很可怕。不管怎麽看，都是处在很讨厌被说教而趁视线移开来的瞬间逃走的状况。
可是，对那群出社会的人们，月大人说了一句。
「⋯⋯我和工作，哪个比较重要！」
缇奥她们全都吐露出「哎～～」地被吓到的声音了。是闹怎样的⋯⋯这样感觉。
「好了好了，月小姐很重要，请你将事情说出来」
「月，你，在来到地球後精神是不是越来越退化了？」
「啊，那个，我也有点这麽觉得」
面对在安慰的希雅，和以外表看来很困惑的雫和莉莉安娜，使月有点自觉了吧把视线移开来了。然後，咳嗽了一声振作起来。
「⋯⋯诸君，下周终於要到来了。今年的情人节」
月再次摆出源◯姿势，露出很严肃的表情开始说起话来。
「⋯⋯你还记得吗？去年的败北」
「月，你的脑子，没问题吧？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好危险！真是的，不要一再攻击啦！」
无视掉如纸之隔地避开风之拳的香织，月继续往下说了。
「⋯⋯没错，就是那个败北。被龙太郎一问，最想要谁的巧克力时阿一即答了！是缪的！」
这时候，希雅她们都发出「啊～」地声音了。
去年的情人节，确实有发生过那件事。阿一是不会想要除了自己以外的人所送的巧克力的！这麽没有根据就确信的月，就在毫不迷惘的模样的回答下在教室里四肢趴在地上瘫倒下来了。
之後，更和大大地「呐，你现在的心情怎样呢♪」地在火上加油的香织在体育馆的背面展开小小的战争就不用说了。最後是在相互击中脸的情况下很有默契地双双倒下了。
顺便一提，去年是就读高校时的最後一次的情人节，学生组现在，包含莉莉安娜在内都是大学生。因此，就连幼稚园生的缪也一样，现在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生了。
也就是说，
「⋯⋯缪也同样，会有威力提升的可怕之处」
结果，巧克力本身也由缪的夹心巧克力蛋糕获得第一。
正妻的矜持是不允许连续二年，不是期待或是味道上，阿一的第一会被抢走！似乎是这种情况。
「要认真和小学生分个输赢的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输了──喂，我说过很危险了！把你的乱击停下来啦！」
香织面对如机关枪一样飞过来的风之拳，产生出如同是骇客◯务的特工那样的残像出来的同时神速回避起来。对於香织的抱怨，月的视线往她那边看过去都没有。
不管怎麽说，月似乎想在今年的情人节赢过缪的样子。
「那麽，为什麽要把妾身我们聚集起来开会呐？最想得到第一的人是月你自己吧？」
「⋯⋯老实说，我看不到会赢的曙光！」
不论是生日，或是耶诞节，就连其他的节日，拼命地试图要让大家开心的缪的破壊力都不逊色於神代魔法。
污秽的大人所没有的纯真，笔直地贯穿了阿一的父母心！就像是Pile Bunker一样！
因此，现在似乎为了要拉抬起对今年的情人节的热情，就想透过妻子～们来出主意。
「⋯⋯还有，缪的巧克力真的非常好吃。个人可以享用的樱桃巧克力也非常讨人开心。但是，我的巧克力就很普通⋯⋯在那种意义上败北感也就越发强烈。今年，我想反过来让缪欢欣乱舞」
就连在这种意义上，也似乎想赢过缪的样子。
的确，特意为每位姐姐所做的巧克力，非常难让人想像会是幼稚园的小朋友所制作的，使希雅她们面对那充满心意所做出来的巧克力都欢欣乱舞了。
月说的没错，不只针对阿一，就连对自己都是缪一个人的胜利。
「⋯⋯大家怎麽看？今年，都让缪一个人赢ＯＫ？」
面对月令嘴巴哼地一声浮现出挑衅似的笑容同时所提出来的问题，使香织她们面面相觑了。
一拍。所有人的表情上都开始散发出充满干劲的样子。获得阿一的第一，同时，还准备要让缪欢欣乱舞！很有趣不是吗！这样。
但是，这时候，就像是在泼冷水一样的声音⋯⋯
「唔、呐。事情的经过我是明白了，但⋯⋯为什麽连我都要在这里呢？」
是时尚，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这里。是妻子～们以外的女孩子。没错，就是为了取得调理师执照而去专科学校上课，被大人版的月大人以公主抱抱着，使整间教室闹哄哄，明天该用什麽表情去上学啊⋯⋯在伤脑筋的──园部优花。
像那样子在感到困惑又头痛的优花，月大人投以如针刺一样的目光。
「⋯⋯优花是必须要去提防的人物」
「为什麽！？」
「⋯⋯会像蝴蝶一样飞舞，如蜜蜂一样螫人」
「你是在聊情人节的事情吧！？现在，重点应该是放在情人节上吧！？」
面对到底为什麽要去吐槽的优花，香织「啊～」地一声显露出领悟过来的表情了。
「对了。优花酱，其实去年的情人节，你是最先让阿一君吃下巧克力的人呢」
「！？那、那只是请他帮忙是吃店里偶尔会推出的新商品⋯⋯」
语无伦次起来。视线就像是游来游去的鱼一样在游动着。
「这麽说起来，最近的阿一先生，经常会去光顾优花小姐的店呢」
「是因为园部小姐的店很好吃吧」
「虽然阿一好像特别中意咖啡，但⋯⋯」
必然，
「⋯⋯频率相当高会和阿一以两人独处见面的优花，今年会背刺的的可能性很大」
「干嘛要说背刺！？我又没有什麽目的！还有，我爸爸和嬷嬷都在！才不是两人独处！」
「优花，至今还很受王宫的佣人或骑士们的欢迎呢⋯⋯女子力非常高⋯⋯」
「莉莉！？为什麽现在要说出那种事情！？」
拼命地解释也没用，对妻子～们来说优花是不能疏忽大意的对象是确定了。
另外，在海利希王国优花很受欢迎是事实。在魔人族进攻王国之後、和阿一一行人与光辉一行人一起出发前往树海之後、成为同班同学之间的领导人物存在而奔走的人就是在隐瞒什麽的优花了。
在复兴中的王都内警备上很辛苦，骑士和兵士们都在失去大量的同袍的心伤都还没有痊癒的那个时候，率先去帮忙他们的人也是优花。
最终，甚至还去和新教皇商量後藉由街头艺人来表情杂技来鼓舞民众。
没有显露出半点不高兴的表情，也没有对世人显露出拥有神之使徒这项地位的同时还摆出很了不起的模样，更由於她爽朗的个性使然也没有谄媚的氛围。
但是她很善於做菜，不只会为了使同班同学振作起来更会替骑士们做饭，也擅长裁缝会亲自去改造衣服，也使得那些东西稍微流行起来了⋯⋯
因此，事实上，就在当时便陷入在骑士和兵士，以佣人们的源源不絶的告白的状况下了。
香织，定睛不动地在凝视着优花。
「呐，优花酱」
「干、干嘛」
「其实，你是不是在想今年也要不要悄悄地让他吃呢～的这件事？」
视线一下子就移开来了。优花酱是个很正直的人。
「把人抓过来是正确的呢。不愧是月！做的好！」
「⋯⋯不要这样，会让人很不好意思的吧？」
啪的一声月和香织相互击掌了。这种时候，才真的会同气连枝。
「⋯⋯那麽，事情就是这样，来出点子吧」
在月的号令下，所有人都露出想事情的表情了。
「⋯⋯顺便一提，不要像去年那样，缇奥和蕾蜜雅那种和巧克力无关的方法」
「！？」
蕾蜜雅睁大眼睛了。不敢去回想起来的黑歴史，使她只敢在心里探出脸来。在叫我？不要叫我！
「蕾蜜雅小姐⋯⋯好像，是穿水手服⋯⋯」
「请不要说出来！我那时候是怎麽了！就像是缇奥小姐那样！」
「蕾蜜雅！？」
当爱子，将回想起来在事後所听到的黑歴史给说出口时，使蕾蜜雅说出「我不想听！」的一句话後就摀住耳朵露出不要这样的举动了。
面对被女儿，以「妈妈，你累了吗」这种很温然的眼神给安慰了的事，使蕾蜜雅的心里即便是到现在都还有道深深的伤痕。
同时，还穿着那一身的水手服被缇奥托走，在到达幼稚园後的事情⋯⋯
「啊啊啊──────っ」
「蕾蜜雅小姐发狂了！？是缇奥小姐的关系吧！蕾蜜雅小姐和缇奥小姐不同，是个非常正常的人！来，快点用魂魄魔法を！快点快点」
「希、希雅哟。最近你说出来的话令人很火大喏。明明刚才在换衣服⋯⋯嗯嗯っ」
魂魄魔法的光芒从流露出恍惚表情的废竜那边往蕾蜜雅注入过去了。蕾蜜雅小姐充满了光辉。平时会『啊啦啊啦呵呵呵』地微笑，大多事都不受动摇的她会显露出发狂的模样是很罕见的。
「⋯⋯嗯。如果不想像蕾蜜雅那样的话就要认真去处理。那麽，点子！来吧，点子！空前絶後的！前所未闻的！关於情人节的点子！」
放着掩着面在房间角落三角座起来，就这麽一动也不动的蕾蜜雅不管，妻子～们＋未知数的会议开始了。（注：未知数，指的是优花。有未知身分定位的意思）
另外，今天的时间限制，会到去接缪的阿一回家为止。
～～～～～～～～～～～～～～～～～
放学後的班会一结束，小学生们便离开学校了。
虽然就这麽留在校园里玩耍的孩子们很多，但会回家的孩子占了大多数。想要早一点回家，然後出去玩。
在那样的回家集团里，有一群奇怪的团体。就在校园的正中央，近二十名小孩子一起放学。
那群孩子，向人在集团中心的某个人很热情的攀谈了。
「呐呐，小缪。今天，要不要来我家？」
「哎～，来我家啦～」
「比起那种事情我们要去哪边玩！小缪，有没有想去哪里呢？」
没错，就是缪。南云家的小公主。
掺有淡淡翠绿色的金发随风飘逸时都会闪闪发光，那双翡翠色的眼睛就像宝石似的，脸颊是蔷薇色。确确实实是一名美少女。
常有的情况。在小学这样的地方，『和自己不一样』会以此来排斥其他人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是，关於缪，却完全没有那种情况。倒不如说，非常受欢迎，不管去到哪边都会处在大阵仗的状态。
其理由，也有原本就在幼稚园当大姊姊时的朋友们就这麽一起升上来，
「呀っ」
「唔溜！理惠酱，没事吧？」
「谢、谢谢你⋯⋯」
即使上小学，帅哥一样的个性依然健在。
就连现在也是，当待在集团最外面的女孩子摔倒的瞬间，都会穿过人群冲过去去把人给撑住。环抱着女孩子的腰说了一句「太好了喏」且微笑着的模样⋯⋯怪不得，会使人你是主人翁啊，这麽地去吐槽。
已经，是一个有接受来自魔王和开挂的妻子～们的战斗的人。顺便一提，更还是个在异世界累积出太过丰富经验的人。
虽说是幼女，但从人生经验、教育环境的奢华来看，确实，会和其他的小学生画出一道界线来吧。不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方面都是。
被摸摸头的莉耶酱，整张脸已经红到快要爆炸了。
另外，集团的大部分都是女孩子。缪，虽然也很受男孩子的欢迎，但更令人惊讶的是非常受女孩子的喜爱。面对长的很可爱又非常温柔的缪，似乎使女孩子们都沉醉在其中了。
不过，集团内并不是没有男孩子⋯⋯
「唔、喂，缪！随时都可以来我家喔！我有买了新游戏！而且，特别是，第一次就让给你也没关系！」
是一个带着怒气，看起来相当调皮的男孩子。虽然很粗鲁，交谈时也不看着对方，但因为整张脸都红通通的很明显是有意识到缪。
缪像是要回答什麽而要开口说话。但是，在此之前，
「莲二同学，那个呢──」
「这麽说起来小缪！今年的情人节打算怎麽过！？」
「唔溜！？　小咲，太大声喏⋯⋯」
在耳边扯开嗓门，使缪忽然间就跳起来了。趁这个时候，其他女孩子就往男孩一瞪──莲二君瞪过去了。
那非常不是，小学女生该有的眼神。很流氓。是个幼女流氓的集团！
但是，在入学典礼的那天一见锺情，让人有初恋感觉的莲二君是不服输的！在周围他的朋友们都被女性欺压，或是哭着逃走，更获是开始抱头发抖起来，但就只有他会瞪回去。
劈哩劈哩地，莲二君ＶＳ最喜欢缪的女孩子们的目光在空中冲突着！
「那是当然的，今年也会准备的喏！会制作出好吃的巧克力敬请期待吧！呐喏！」
「哇っ，真的！？小缪的一口巧克力蛋糕，超好吃的──」
「喂，缪！不管怎样你愿意的话要我收下也可以喔！」
你这家伙っ，干嘛要插嘴啊，靠！宰了你喔っ⋯⋯小咲投以就像这麽表示着的凶相。理所当然，是有被计算过为了不被缪看到。
顺便一提，小咲，是一名有着辫子发型与眼镜很相配平时是个很文雅的女孩子。（注：咲读音同「笑」，是花开的意思）
「放心，我不会忘了莲二君的份喏」
「诶！？那、那是，对我⋯⋯」
「因为是同学只有一个人没拿到⋯⋯会有心理阴影的喏。缪，不想产生出那样的悲剧！」
那种悲伤的事件，有远藤一个人就够了喏⋯⋯缪显露出放空一样的眼神。
以及，有点误会而使肩膀无力地垂落下来的莲二君，和与某位海贼女帝一样正用瞧不起人的姿势在看着那样的莲二君摆出「狼狈啊っ」的小咲她们。
顺便一提，远藤氏的悲伤事件不是去年发生的事，而是在他的小学生＆中学生时代所发生过的事。重吾和健太郎虽然有注意到悲伤地在过日子的浩介，他们把Tyr◯ｌ巧克力分一半给他的事，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还有，会露出「咦？说起来，有这种男生在班上⋯⋯」这种表情来的女生。（注：Tyr◯ｌ巧克力是チロルチョコ，由松尾制菓公司制作的巧克力。动画中很常见那种在情人节时会发给男生的一小颗方形「义理巧克力」就是这个）
友情万歳！！
以这样的感觉聊着聊着，缪集团已经穿过校园抵达正门了。
那个瞬间，
「我们回家吧，缪」
「！爸爸！！」
一听见声音，缪的表情就如太阳一样闪耀了。正当有这种感觉时，她就用如射出去的箭一样跑过去了。
目标，就是将背部靠在正门附近的电线杆上的阿一。
连减速的一瞬间都没有，更不如说是为了要尽快往爸爸那边扑过去而加速起来，噗咻地就飞了过去。
阿一，对那样的缪露出苦笑的同时，就让一只手在空中旋转了。动能被抵挡下来的缪，就这麽发出啪的一声被收进阿一的手臂里了。
「你差不多该改一改，那种冲过来的习惯了」
「会积极检讨的！呐喏！」
「⋯⋯最近，很常听到这句话啊」
带着如花开般的笑容，满心喜悦的缪就在阿一的胸膛上磨蹭起脸颊了。
就在连在学校都很有名的缪，和太过年轻的爸爸进行互动而受人瞩目的过程中，小咲她们都往阿一那边跑过去了。
「缪的爸爸，你好！」
「你、你好！」
「来接缪的？」
以小咲为首，和缪特别亲近的女孩子们都来南云家玩过了好几次。也有和阿一见过面，使得在她们之中并没有会去怀疑他是缪的爸爸这件事的人。
初次见面的孩子们，都因此才会理解阿一就是缪的父亲吧。吵吵闹闹扩大开来。「和我家的爸爸完全不一样⋯⋯」「嗯，好帅气⋯⋯」类似这样的声音稀稀落落地在发出来。
阿一那一身，从异世界回来内在所酝酿出来属於魔王的独特氛围，和由蕾蜜雅设计一身出色的服装，都足以让小学生们的眼睛闪闪发亮了。
「噢，你们好。小咲、小圆、仁美酱。仁美酱说的没错，我是来接她的」
「有、有事情吗？」
小咲用有点紧张的感觉询问起来。缪，也一样「说起来，为什麽会来接我呢？」地感到有些纳闷了。
「啊啊，家里好像要商量事情啊。似乎要我和缪在晚饭前都不可以回家喔」
「哎，缪和爸爸，被排挤了吗？」
「也可以这麽说。嘛，大概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吧？你看，下周就是情人节了吧？」
「哎～～～～っ，为什麽缪会被排除在同伴之外呀！」
「去年，被你独占鳌头了不是吗。月那家伙，会因为对手是缪而精神脆弱的」
「⋯⋯原来如此喏。因为，月姐姐『⋯⋯缪，做好觉悟吧！明年会因为我的巧克力而太过高兴到狂舞的！』有用泪眼这麽说过⋯⋯」
「那是因为你的巧克力，太好吃了啊」
你很努力呢～地，使阿一在摸缪的头了。缪，虽然露出微妙的表情回想起去年的月，但马上就喵啊～地无力了。
「今年也一样，我会替爸爸准备特别的巧克力的喏！」
「噢噢，这样啊。那真是令人期待。缪有制作点心的才能。将来或许当个甜点师也可以啊」
阿一用非常温柔的表情，做出笨蛋家长的发言。而缪就是缪，发出「哎嘿嘿～」的收音更加地软呼呼地贴过去。
该怎麽说呢，其他人难以介入进去的父女世界扩大开来了。
本该提出问题的小咲就露出说不出话来的模样整张脸红了起来。倒不如说，女孩子们，不知道为什麽每个人的脸都越来越红了。
在她们之中，我已经受不了了！有个男生就这麽地站到前来。是莲二君！
「咪、缪！要我收下特别的巧克力，也可以喔！」
被旁边的女孩子给了一记「真不会看气氛っ」的腹部打击了。但是，莲二君，在气息只有堵住一瞬间下挺住了！
「嗯？没见过的人。是新朋友们吗？」
「嗯！他是大山莲二君喏！跑很快，打扫时经常会来帮缪的忙喏！」
因为缪的评价，使莲二君的脸整个染红起来。同时，使女孩子们的脸上染上了愤怒。「你勉勉强强提升好感度了，啊？这麽爱打扫就让你扫个够っ」流露出类似在这麽说的眼神了。
阿一，感觉能察觉到很多事情了。做爸爸的，是不会放过纠缠上自己女儿的害虫。会想先打一记预防针。
但是又因为，笨蛋家长、过度保护、智一先生的事而说不出口⋯⋯等等，就算得忍受来自月她们感到吃惊的目光。
话虽如此，这里是放学中学校正门。展现出太过的过度保护，也会对缪的学校生活造成影响。
因此，很努力地在自重着！
「缪的爸爸！请放心！害虫，我们这群亲卫队会处理的！」
「小咲⋯⋯啊啊，缪就拜托你了」
「请等一下喏。小咲，亲卫队是怎麽一回事？为什麽你会和爸爸心意相通呢？只有缪，什麽都不知道！」
缪，这是你不需要去知道的事情喔⋯⋯露出这样的眼神，被以小咲为首的女孩子们，以及阿一爸爸在注视着。姑且先说一下，组织起最喜欢缪了的人是小咲，絶对不是阿一去煽动孩子们的。
「唔，呐，缪？」
被晾在一旁的莲二君，很努力地再次试着去要求『缪的特别巧克力』了。
对此缪的回答是，
「不可能」
「唔噗っ」
虽然表情很想要把腹痛给忍下来，但却是浮现在莲二君的表情上。
「为、为什麽⋯⋯」
「因为莲二君不是特别的」
语气虽然很客气，但言语却如支援魔法一样强化起来。打碎了莲二君的心。
莲二君噗噜噗噜地在颤抖了。但是，莲二君很坚强。连言语的直拳都不服输，絶对不会让泪腺溃堤的。因为自己可是男孩子！
「永、永远⋯⋯」
「嗯？」
莲二君的视线，捕捉到阿一了。不快地瞪着人看的同时，往腹部使力～，
「不要以为，你永远会是缪的另眼相看的人啊～～～っ」
让吐露出去的台词回荡开来了。就这麽发出「可恶啊啊啊啊啊っ」的雄叫声一边做着青春的猛烈冲刺离开了。
「超有既视感的啊⋯⋯」
「唔喵？」
某王国的王子，也常会变得跟莲二君一样。预计下次，会应莉莉安娜的要求让他来玩，或许可以让莲二君和他见上一面⋯⋯虽然是情敌，但一定能成为好朋友，应该。就这样阿一在思考着。
「爸爸，如果不马上回家的话，等一下在做什麽呢？」
缪的话，使阿一回神了。
「我想，就适当地去哪个地方玩，不过⋯⋯」
阿一的视线往小咲她们注视过去。要是孩子们要一起玩，家长加入进去就会很不识趣。遇到这种情况就打算就这麽离开，自己一个人适度地去打发时间。
也可以去维斯德莉亚喝杯咖啡吧。如果园部在的话，就有可以聊天的对象⋯⋯这麽在思考着。万万都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老婆们给赶出来。
同时，
「不不不，我们没有什麽安排！请和小缪二个人一起享受吧！」
「不会打扰你们的！」
「缪，很期待你的报告」
事实上，想都没有想到，缪将来的梦想──要成为爸爸的新娘──会告诉给小咲她们知道。
并不是只是喜欢爸爸的孩子这个意思，是非常认真，而且能够理解而完完全全被声援着。
「这、这样啊？那麽就由我来陪你们，到街上去逛街也可以喔？我会跟你们的家长联络一声的」
「缪的爸爸，好过分！」
「请先想想缪的感受！」
「要贴心一点」
「为什麽啊！？」
不是很懂最近的小学⋯⋯，就这麽使阿一伤起脑筋了。
「小缪！要好好享受喔！」
「『『『小缪，掰～～掰』』』」
「唔喵！大家，明天见喏～！」
就连在苦恼的时候事情都还在往前推进，阿一对此有了一种无法释怀的感觉同时就为了和缪二个人打发时间而出发了。
～～～～～～～～～～
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刻，阿一和缪就走在回家的路上了。
「话说回来，缪。你，相当出名啊」
「我不知道喏」
去看缪的衣服，缪都会被店员和客人要求拍照。彷佛就像个艺人。
事实上，蕾蜜雅她们的公司就会举办童装的时装秀，不过，在当时，缪也有做为模特儿出场。
当时，就造成非常大的话题。其实也有来做为童星模特儿的星探来谈过，但现在全部都被蕾蜜雅她们拒絶了。
因为不知道那种事情，被记得缪的人们包围起来似乎使缪感到非常惊讶。顺便，店员们也因为有个年轻的爸爸而感到非常吃惊。
在聊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家的灯光了。
今天的晚饭会是什麽呢⋯⋯，肚子咕噜作响的同时，关系很好牵着手到达家门前的二人，
「⋯⋯这样的话如何！？　五天龙巧克力！」
「哈啊！？月你这个笨蛋！拿不出点子就不要使用神代魔法！」
「⋯⋯什麽！？笨蛋香织！控制好你的分解魔法！？」
「啊哇哇哇っ，不好了！──『圣絶』！」
香织的怒吼响彻开来，莉莉安娜的慌张之声回荡开来的不久，啪哩一声五只茶色的触手便打破窗户冲出来了。
仔细一看，是龙。仔细一闻，有着甜的味道。用巧克力做成的五头龙，蜿蜒曲折地就往住宅街冲去。从眼睛的部分是红黑色来看，是用变成魔法弄成半魔物化的吧⋯⋯
巧克力天龙们彷佛，就像在形容「要被吃掉了っ」一样而试图要逃走，但却被把整个南云家给围起来出现的障壁给阻止下来了。巧克力吐息将障壁染上了甜甜的色彩。紧接着，就被拖回到房间里面去了。
「⋯⋯」
「⋯⋯」
阿一和缪，无言了。眼神，相当地无表情。二人，看了看彼此点了点头後，便悄悄地靠近道围墙边。缪突然就跳起来使阿一就把她抓起来放在围墙上探出头，然後就试着偷偷地去窥视客厅了。
「可恶っ，为什麽就不能做一个跟妾身等身大的巧克力呐！」
「因为完全是１８禁的啊！只是想在自己身上涂上巧克力不是吗！」
「怎麽看都是阿一专用的吧！？感觉要让缪吃点什麽！」
在对暴走着天龙又揍又砍的希雅和雫的视线前方，就有一个以全裸在涂上巧克力的缇奥。阿一的眼神死了。缪的脸颊在抽搐着。
深处，从厨房那里爱子露出拼命的模样探出脸来了。
「各位，你们够了っ！请稍微来帮个忙！话又说回来，巧克力料理里面是放进去什麽了啊！会蠕动！为什麽肉会融化掉啊！」
「等一下～～っ。爱酱老师！老师弄出来可可豆也一样，感觉怪怪的！？明明是豆子却会吸收蔬菜的水分！啊啊，乾枯了！？这个，真的是可可豆吗！？」
「哎哎？　应该是这样⋯⋯为了阿一君，我确实是有去买可可豆，但那是市售品吧？啊，为了让它更美味是有使用魔法⋯⋯」
「不会是魂魄魔法吧！？啊啊，感觉会自己倒下来耶！？」
「那种荒唐事⋯⋯啊，说起来，在做与阿一君的妄想时有使用⋯⋯」
「咿呀っ，这是什麽！？从装有巧克力料理的锅子里出现类似触手的东西⋯⋯我受够了啦っ～～～～！我要回去了啦！！」
响起啪哩的声音了。打破厨房窗户的优花就滚了出来。後头，感觉黏呼呼又很亵渎的茶色触手就伸了出来。
以投掷用的匕首迎击！优花就这麽杂技一样的动作跳过围墙，呐喊着「南云家是魔窟啊啊っ」消失了。
「各位，振作一点！阿一君和缪酱马上就会因为肚子饿回家了！把用巧克力做出来试作料理，给完成吧！」
香织的号令响彻开来。触手从厨房伸出来る。五天龙巧克力在客厅胡闹着。缇奥在娇喘中。
缪，静静地下来到地面後，就露出悲壮的表情看着阿一爸爸了。
「爸爸。缪，会先去瓦尔哈啦等待，呐喏」
缪，似乎没有不吃这个选择。因为，不管是那种料理都是姊姊们所做的。
但是，没有能活下来的自信。做好觉悟而敬礼着的幼女表情很美丽⋯⋯
阿一叹了一口气。
「缪，我们今天就在外面吃吧」
「我想吃汉堡喏」
即答了。
「姊姊们⋯⋯怎麽办？」
「就先放着不管吧」
即答了。
「爸爸⋯⋯妈妈，她在房间的角落三角座喏」
「大概，是回忆起去年的黑历史在消沉吧？」
完全正确。
承受着缪那感到困扰的表情，阿一派阿拉克涅小姐前往化为战场的客厅。在不引起注意下接近蕾蜜雅的身旁，然後就在她的脚下展开传送门。
「咿呀～～～～っ」
阿一用公主抱接住，从头顶落下来的蕾蜜雅。
「亲、亲爱的？还有缪？」
「我回来喏，妈妈。我们快点，脱离战域喏」
「啊啊，要迅速地，并且，确实地啊」
就在蕾蜜雅发出「诶？哎？」的时候，阿一和缪很有默契地离开现场了。
就这样，直接来到车站前的汉堡专卖店。
另外，回想起黑歴史的冲击，和面对突然间的事太使精神还没办法平复过来的蕾蜜雅，在到达那家店为止就这麽被以公主抱的状态带过去⋯⋯
後天，在与妈妈之友们的聚会上，
「我有看见喔，蕾蜜雅小姐！你被老公公主抱了喔！」
「在车站前很显眼呢！真是的っ，这麽想让人看啊！」
「缪酱，好了不起。并不是抱着她，都能微笑地在注视着妈妈⋯⋯」
如此被告知目击到的情报，又再次被轰沈了。
还有，月他们也同样，关系很好地受到了一身疲惫回到家的菫妈妈那『天灼』级别的训斥给轰沈了。


◎文化祭　前编
这是，阿一他们这群回归者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不久时的故事。
依然，人们在看见上学时的月会发生人祸，或是将充满杀气的子弹射入有如是被捕虫灯所吸引过去的蛾一样的令人厌恶的人们，更或是由於穿着轻飘飘般制服的月小姐而正好使自己变成人祸受害者等等，阿一走过了愉快上学之路进到教室里。
然後，
「唔っ」
「唔、唔咕っ」
「咿」
同学们一齐把脸移开来了。紧紧地抓着桌子，在让身体噗噜噗噜地颤抖着。
「喂，有话想说就说出来啊」
能再度上学的这件事，在已经化成每天早上的惯例同时下却因为某种现象使一股压力被阿一散发出来了。
龙太郎作为代表回答起来。
「南云っ，你穿制服的样子！跟你很不搭っ」
玉井他们发出噗地笑喷了。
对同班同学来说，那已经是属於『召唤前的南云一』的遥远记忆了。
一头白发和眼带、金属的义手，和一身的黑色大衣。大腿上还有一把大型左轮。那才是他们印象中的『南云一』。那才是大家的『魔王大人』
如果是敌人连神都敢杀，虽然他还顺便拯救了世界，但⋯⋯现在，却穿着一身的学生制服。外表虽说是回到了充满普通人类的感觉，但每天早上要把这太过超现实的感觉忍耐下来就很辛苦。
很认真，每天都不会迟到地到校上课的魔王⋯⋯确实很超现实。
话虽如此，到底还是笑得太过头了。似乎有这种感觉的光辉便将规劝的话语给说出口。
「唔、喂，大家。笑得太超过了喔。的确，跟他不太搭──」
响起噗咻的枪声了。在击鎚触发下使被装设在子弹内部超小型宝物库里被压缩起来的空气被释放出去时，藉此，才使得左轮手枪得以实现无声的橡胶弹。
文明社会──特别是在这个法治国家的日本，安安静静的射击就显得很重要了。不能给四周添麻烦。
就因为那样，才使由阿一谨制『有所节制的空气子弹』，才没有使脑髓从光辉的脑袋瓜上四散开来。仅只是使他从椅子上跌落下来而已。
「为什麽开枪了！？话说回来，为什麽是我！？」
轻描淡写地就把光辉的强烈抗议给无视过去，魔王大人的视线就往整间教室睥睨起来。眼神胜过任何的雄辩。
换言之，就是「你们所有人，都想挨上一枪吗？」这个意思。
「⋯⋯嗯，阿一。自重自重」
「阿一先～生，你不是要成为一个模范的日本人吗？还是说，子弹的吐槽才是日本文化？」
「阿一同学，你造成希雅的误解了把枪放下来好吗？」
「这是在产生误解之前的问题吧。话又说回来，香织。光辉已经在满地打滚了先去帮他恢复。你瞧，都痛到整个人变成一座拱桥了。都成了一条反卷起来的虾子了罗」
被说服（？）了的阿一，一边重复地在说着「唉呀呀。我可是日本人。是个善良又模范的日本人」的这句话一边将多纳转送回宝物库内了。
接着没多久就响起了铃声，宣告着第一节的授课将要开始。不久一名数学老师就进来了。名字是浅田一郎（３２歳）。有着一双狐狸一样的眼睛、仔细地被梳理过的头发，以及说话方式会给人有一种很罗哩叭唆的特徵。
正当向站在讲台上的浅田敬完礼坐下来的时候，他的视线就往月和希雅移动过去。是常有的事。以及，那股视线会在最後往阿一那边移动过去，就连狐狸眼会眯的更细，也是常有的事。
随着开始上课这麽一句话，就使教科书的内容被往前推进。然後，还是就如往常那样，阿一就被点名要去当有点难以回答的问题的答题手了。
「南云，请你回答」
「是，老师」
复数噗嗤地笑喷开来的声音⋯⋯
仔细一看，龙太郎他们都趴在桌上。香织则是把脸移开来，就连雫都把头低下来在颤抖着。
「～～～～我想就是这样。老师」
噗咿！响起像猪一样的笑声了。是信治。似乎是受不了了。一旁的良树则抖得太厉害让桌子都发出喀拉啦喀啦的声音。
「又来了啊っ，你们！到底有什麽好奇怪的っ」
浅田老师生气了。今天的我，已经忍不下去了！用这样的感觉在发出怒吼。
虽然是常有的事，但就因为每次碰上阿一就会有人发出笑声，或许就会有一种自己被嘲笑了的感觉。
「对不起，老师。我自己会去跟这些家伙说说的」
噗嗤！！这麽一声下奈奈笑喷了。就在旁边的妙子捧着肚子。优花则拧了自己的手背太用力而泪眼婆娑着。
敦史，则将笑意忍耐得太用力而用颤抖的声音在内心倾诉着。
「南、南云使用敬语⋯⋯太不适合他了⋯⋯」
这正是，同班同学们的共同心声。
「对老师使用敬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完全没错，老师。这些人是笨蛋。我自己会想办法。真的很对不起」
发出这种不要啊～～来自女生们的悲鸣声了。
不管怎麽说，会说敬语的阿一对同班同学们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
姑且，对缇奥的祖父和香织她们的家人会很自然地就用敬语说话，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但不知道为什麽，会对除了他们以外的人使用敬语好像使同班同学们很难忍受下来的样子。
虽然对此也已经相当习惯了，但⋯⋯要完全习惯，还要再花一些时间。
就在魔王的那种值得敬佩的态度如果是在托达斯的话会因为笑得太过而快要引发痛苦悲鸣的大混乱的这种罕见事态而使教室里的人都在抖个不停的时候，浅田老师，将「那双眼睛，絶对是闭起来了呢」这种感觉得眼睛给眯起来了。
然後，就响起一声嗤之以鼻类似小笨蛋的笑声了。
「南云，我来告诉你一件重要的道理。所谓『信用』，就是要从日常的言行做起」
也就是说，阿一平日的言行似乎没有被夸奖，因此不值得信赖，这个意思。
身为教育者，对学生说出「你没信用」这句话是怎样⋯⋯带有这种吐槽的话，对阿一而言并不想使事情更加麻烦而忍下来了。
因为我可是一个善良又模范的日本！
是幸亏有忍下来的福吧，教室内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仔细看，班上一半的人向浅田老师投以就像是在看时髦的自杀者一样眼神，剩下来的一半则是露出就像是在看核弹快要炸开来的眼神往阿一那边看过去。
阿一先生非常不愿意！是平时的言行造成的吗？
浅田老师，连注意到班上显露出那种气氛来的感觉都没有之下，就用会惹人厌的语气继续往下说了。
「本来，你们是被称作是回归者，就会被世人另眼看待。处在那中心的你，在那种情况下就会被当成矛头。就连是在异世界那里战斗的这种玩笑话，也是你想出来的吧？可别把大人都当成是傻瓜了」
「对不起，我会铭记在心的」
「那是真心的吗？我可非常不这麽认为啊。你去查一下字典谦虚这句话的意思。这样一来，多多少少会涌现愿意让你们这种使世上纷扰不已的人，来学校上课的学校一点感谢的感觉吧」
这间，被设置在校舍角落『特别班级』，并非是学校的善意。是出於人情世故而在行政面上所达成的结果，是一种很无奈被弄出来的做法。
话虽如此，阿一并没有打算要故意深入去探讨这件事而进一步使事态发展到争吵的地步。便用很奇妙的表情点了点头。
而且，有感谢之意，也未必是谎言。
（⋯⋯阿一。要宰了他吗？）
（不要这样。姑且，第一个站到讲台上来的老师就是他老师啊）
面对十分令人厌恶一直在说话的浅田老师，使月露出危险的眼神在进行念话。那眼神，是「就给他来句『神言』吧⋯⋯」这样在思考着的眼神。阿一如同在斥责孩子一样在规劝起月来。
正如阿一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在复学後这个特别班级要不要全面开课，答案是『否』
对回归者们的害怕・困惑・猜疑，以及对来自行政方面强硬姿态的抗议，就出现拒絶到这里来上课的老师，或是连日受到媒体或是监护人如机关枪一样的询问而感到厌烦提出辞职，前往其他学校任职的人。
感觉不是不可能。与一般的失踪事件相差甚远。不论失踪时，还是回归时都是如此。虽说是教师但并不是圣人。会动揺是理所当然的。
正因如此，即便对阿一或多或少会感到厌恶，但阿一却是很感谢愿意第一个站到讲台上来的浅田老师。
「而且啊，南云。你，对女生好像很轻浮吧？」
浅田老师的视线，再次往月和希雅扫视过去了。虽然也有往香织和雫看过去，但还是会回到那两人身上。特别是希雅。
希雅感觉很不舒服一样扭动身体了。
浅田老师针对不纯洁的异性交往开始说教了。
确实，是和复数的女性有关系，就一般人的感觉来看就是个会去纠举的对象。因此阿一，就连对浅田老师的视线感到很惊讶都还是很坦然地在倾听着。但，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
（嗯？干嘛，希雅）
（那个呢，一开始就有打算要无视而忘记了，但⋯⋯其实，之前有被浅田老师讲了很多关於阿一先生的事）
（什麽？是怎样的事？）
（如果你们在交往的话还是分手吧）
一开始，认为是身为老师帮然会去提醒的事。从阿一和月很特别的氛围来看，以为希雅是被玩弄，身为老师的人是不会放任不管的吧。
但是，听说香织和雫，被没有被那麽提醒过。
（还有呢，上次有被告知，请我去一趟学生辅导室有事情要商量）
（⋯⋯然後？）
（当时因为轮到我要做晚饭所以就直接拒絶回家了。但是，就连之後也一样有在放学後有被他叫过去。全部，都用我还有事情拒絶了，但⋯⋯）
似乎连今天放学也有要她过去一趟的样子。好像，也被很强烈地告知了。
（如果是一般辅导的话，就算了，无所谓。视线就有点那个呢⋯⋯）
（够了，我懂了）
阿一先生的表情，从很奇妙转变成笑容了。
同班同学们，看见了一颗正进入到倒数计时阶段的炸弹。光辉的冷汗如飞瀑般在流着的同时就说了「老师！浅田老师！请快点上课！」地在诉说着⋯⋯
「大概，你平常就──」
「老师，我的生活不值得夸奖我很清楚」
话被打断，让浅田老师很不高兴地皱起眉头了。向那样的浅田老师，阿一带着笑容提议了。
「趁这个机会，我想要改正一下。关於这件事，无论如何，能请老师你来指导一下吗。放学後，在学生辅导室里」
「⋯⋯那种必要性」
「一定有感觉到吧。对，老师说的没错，我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儿童。可是，我该从哪里改正起呢⋯⋯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想老师都会帮忙学生的，务必，请您来指导一下」
阿一先生彷佛就是对自己感到很懊恼一样紧抓的胸口，送出求助一样的眼神。
要在其他学生的面前，拒絶被提出来的请求，实在很困难。结果，浅田老师便在说了一句「⋯⋯好吧。今日放学後，就请你来一趟学生辅导室」後就停止说教，再次上课了。
（月，放学後陪我一下。来探索一下浅田老师的内心）
（⋯⋯嗯っ。神言在燃烧着！就让他毫不保留都自白出来）
看见很有干劲的月，同班同学们都在想。
放学後的学生辅导室，会变成魔王和他的正妻的讯问室吧。
浅田老师的内心，会有怎样的内心话呢⋯⋯
之後，从他「老大，虽然很逾越但请让我来上今天的课っ」吐露出这种很像军人一样的语气就能够推断出来。
那件事暂且就不提了。
之後，课程很顺利地消化，第四节的英文课结束了。就在这时候，英文老师──柳幸子老师（四十五歳），突然间就跑出去了。
并非是被阿一他们给欺负了。
倒不如说，学生们非常严肃。就连阿一会使用敬语，也已经不会再笑了。并非是，被阿一用严肃的表情「下次敢再笑的话，我就把Pile Bunker插进你们所有人的屁眼里」给这样提醒了。纵使不是在笑老师，上课中都不能笑！
那麽，为什麽幸子老师会逃着离开教室呢。
答案只有一个。
「果然，言语理解很犯规啊」
「我想，只有这个可以感谢埃希德」
正如信治和良树很感概的说法那样，『言语理解』的作弊威能就是原因。
因为，多亏这个使所有人都能将英语当成是母语。倒不如说，要比幸子老师更完美！
因此幸子老师，每次上课都非常紧张，每次，都会逃着离开教室。
「话说，老师们拒絶来帮我们上课，感觉是自作自受⋯⋯」
「古文和汉文也都很自然就都懂了呢⋯⋯总觉得很有罪恶感⋯⋯」
雫的苦笑，也使得香织都流露出一副感到为难的表情。
「这种地方就会被认为很异常呢⋯⋯」
「明明一年没念书了，倒不如说学历反而还提升上来，搞什麽啊！这种感觉」
「但是，要自重很困难耶」
优花显露出苦涩的表情。奈奈感到很不好意思地在注视着幸子老师离去的那扇门，而妙子则显露出复杂的表情了。
要去习惯地球的生活，似乎不仅仅是阿一的样子。
不管如何，上午的课程结束了。现在是午休。是吃午饭的时间。
一般来说，会有相当多人会去买午餐⋯⋯
但是，所有人都一齐拿出便当来了。任谁，都没有意思要离开教室。
反倒是，从走廊的深处响起了一阵阵哒哒地在奔跑的声音，紧接着，门就发出砰很大的一声被打开来了。一有这种感觉时，一道娇小的人影便钻进到教室里面。
「小爱老师，今天也要在教室里吃饭啊」
「是、是啊。总觉得，嗯，总觉得⋯⋯」
让视线微微地游动起来的同时，爱子老师便晃起装有便当的袋子了。
会到学校来上课，就一定会来吃中饭。用很惊人的气势。
因为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月马上就腾出位子，自己则移动到阿一的膝盖上。
而，同时，焦躁的声音就回荡开来。
「糟、糟了。我忘记带便当了⋯⋯」
是野村健太郎。椅子发出喀啦的声音，受到惊吓一样地站立着。只是忘了带便当，就无力地垂下了肩膀。露出一副今天确定没午饭吃了的表情。
「健太郎，我的稍微分你一点」
「重吾，不好意思啊」
「我的也可以喔」
「⋯⋯浩介，你在啊」
「早上就在了啊」
有了从重吾和浩介那边分来的便当，使健太郎的表情稍微缓和下来往椅子坐了下来。
「不，快点去买回来吧」
传来阿一的吐槽了。
自从上学以来，就对只有中午的时候同学们都不会离开教室的奇怪之处，似乎多少有点感到在意而说出来了。虽然会被其他学生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会感到很厌恶，但这样做会很顽固。
在阿一那种可疑的眼神下，使健太郎很快地将视线移开了。
然後，小小声地嘀咕起来。
「⋯⋯我不想离开南云」
「不、不要突然讲出那种恶心的话来啊」
面对吓了一跳的阿一，使健太郎「不、不是！不是那种意思！」地很慌张地辩解起来了。
「因为，你！又被召唤了该怎麽办啊！不管是被丢下来，或是只有我一个人被召唤，我絶对都很讨厌啊！中午的安全地带就是南云的附近！」（注：故事的开始就是午休时被召唤）
「什麽啊？」
这家伙，在讲什麽啊⋯⋯阿一虽然投以像是在看笨蛋的目光，但环顾四周之後，所有人都很快地将视线给移开来了。
「真、真的假的？啊，难道，爱子每次中午都会来教室也」
「啊、啊哈哈⋯⋯」
很仔细地去看时，爱子的胸口上的口袋就有着无数的微弱的魔力反映。恐怕，是种子。是并用了爱子的能力和魂魄魔法，为了能在一瞬间创造出山寨树妖。即使随时陷入无法遇到的事态都没关系，战斗的准备是很万全的！类似这种情况。
「你们⋯⋯午休不会都变成心理创伤了吧」
同班同学们全都浮现出苦笑了。会顽固到不离开教室，果然，似乎就是所有人都不想离开魔王大人的身边。
为了呼咙过去，爱子转换话题了。
「对、对了。各位，马上就要文化祭了哦。虽然花掉其他的时间，请趁这个时候想一下要办什麽吧」
将便当里的鲑鱼夹起来的同时，铃「啊啊」的一声点了点头。
「其他班级的朋友有说过了吧。好像也有已经决定好的，但⋯⋯大家，好像很在意我们要办什麽」
「学生是基於『好奇心』⋯⋯老师方面则是『战战兢兢的』对吧？」
雫困扰地垂下了眉头向爱子询问时，爱子也露出同样的表情点了点头。然後，像是鼓起干劲来一样双手握起拳来之後，
「直截了当一点，我们要搬出来的节目是『很令人放心又安全的喔！不可怕的喔！来好好相处吧！』的说！」
哼哼地喘着鼻息，这麽说了。这样就能扫除对於回归者『可能是危险孩子们』这种疑惑了吧！似乎是这种感觉。
这时，信治「我！」的一句举手了。
「好，中野同学！」
「老师！我认为射击不错！因为南云拿枪！」
「要既令人安心又安全，一点都不可怕喔！的说！」
似乎被驳回了。
要搬出可以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东西！爱子瞪着信治这麽呐喊了。信治沮丧地退下来吃起果酱面包了。巧克力海螺面包很好吃⋯⋯
接着，敦史就用自信满满的样子提出点子了。
「这种时候，就是要来开王道的女仆咖啡店！」
「你只是想看女仆的打扮吧」
被优花投以絶对零度的视线。但是，男生们的气势却高涨起来了。以相川昇和仁村明人为首，信治和良树总觉得为了要去实现而发出声音来。但是，
「⋯⋯你们，是要我去叫阿一以外的人一声主人是吗？」
不是在比喩，而事实上整间教室都冻住了。窗户上结满霜，地板和墙上都被冻成一片白色。
「⋯⋯女仆咖啡厅是邪道！」
「啊啊说的没错！」
「都看的出来你的企图了！自重一点啊，敦史！」
「你这个变态っ！当你的朋友很丢脸耶！」
「你、你们，为什麽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啊⋯⋯」
女仆咖啡厅也似乎被驳回了。教室里迎来了溶雪。好暖和～啊。
「反过来，开执事咖啡厅不是也可以！是吧！」
不知为何，提出一个好点子了！香织用类似这样的感觉强力地在诉说着。对香织很了解的雫露出不快的眼神了。
「你只是想要阿一来当执事，把你当成大小姐吧」
「！？我、我我、我才没有？」
「那，我问你，香织。光辉来当执事，你来被光辉接待也可以吧？」
「除了阿一同学其他人我是不承认的」
香织小姐，对自己的慾望很忠实。而且，光辉则「雫！为什麽要扯到我！？」地把玉子烧给喷出来後，就因为香织即答而使眼神变空虚了。似乎灵魂飞到某个地方了。龙太郎的拍肩渗透着温柔⋯⋯
「小、小雫你也是吧！」
「什、什麽啊」
「明明也想被作为执事的阿一同学服侍着！」
「我才没有在想那种事──」
小雫，突然间就红起脸颊来，在对阿一左顾右盼着。似乎有这个意思。想被执事的阿一服侍。
「⋯⋯但是，不好意思喔。要被魔王当大小姐服侍的人。没错！就是优花亲！」
「为什麽要把球丢给我！？」
露出一副在想事情的表情来的奈奈用充满笑意的笑容这麽说时，使所有人的目光都往优花看过去了。优花的视线急忙上下游动起来，突然间就和阿一重合了。
「干、干嘛啦！要打架吗！？」
「你是哪来的不良少女啊」
面对优花莫名地在对阿一进行威吓，使教室弥漫着一股很温暖的气氛。
同时，女生方面都了解奈奈话中的意思，而不知为何就让视线隐隐约约地徘回起来。被那个『魔王』，很温然地对待自己⋯⋯作为大小姐被重视着⋯⋯
「⋯⋯不错」
「不错呢⋯⋯」
这样的声音零星地在四处响彻开来。
「驳回っ！断然驳回！这种会给我们挚爱的朋友造成沉重负担的点子，我絶对不认同！」
信治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充满血丝的眼神发出抗议了。良树则把筷子当成麦克风伸出去提问了。
「真心话是？」
「都给南云他一个人爽就饱了っ。是要让文化祭的回忆清一色染上败北的感觉吗！？别开美国玩笑了っ，会流血泪的啊！」
成群的女孩子围绕在魔王执事的身边⋯⋯确实，对每天会在街上寻找女朋友的信治来说，是一件会断然阻止的事件吧。敦史他们的内心似乎都是相同的。
妙子，多少感到有点麻烦一样露出乾笑的同时提出建议了。
「那麽，要不要就来开正常版的咖啡厅？用类似优花她们家开的维斯德莉亚那种感觉」
「啊啊，这麽说起来园部同学的老家是西餐店呢」
爱子的一句话，使不知道的同学们都发出「嘿」的声音再次往优花注视过去了。
「优花同学的家，原来是一间餐馆呀。这个我也很有兴趣喔！」
希雅很感兴趣。来到地球後就会将各国料理不断地加进到喜欢料理的菜单中。
「这样啊。我比起去当执事，觉得在厨房里由园部来教做菜要更好了」
「诶？是、是吗？」
优花的游动起来了。给人有这种感觉时，就往虚空望过去。
──二人一起做菜
──自己将家的味道教给阿一
──为了修正手的动作，手便会悄悄地重叠起来
不知道为什麽场景一转换，
──在维斯德莉亚的厨房哩，自己和阿一并肩而立
──在二人一起开的店哩，被常客们亏起关系来⋯⋯
──关店後，二人会依偎在一起，喝着自己泡的咖啡
──就这样⋯⋯
「优花酱？」
「哈！？」
声音没有抑扬顿挫的人，就是用失去眼光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的香织小姐。在她的旁边，则是露出如设定一样的不快眼神，要比平时更加，更～～～加地不快的月大人。
慌张起来的优花酱，不知为何就在瞪阿一了。
「我、我是絶对不会教南云的！要进厨房还早十年了！」
「闹怎样的啦」
奈奈和妙子，向红着脸的优花投以温柔的眼神同时像是在安抚小孩子一样哄起人来了。
阿一耸了耸肩膀无视掉在瞪着他看的优花优花，便「说起来」地一句说话了。
「或许你们都忘了，这间教室要有客人来光顾可能很困难吧？」
面对浮现出『？』的同学们，阿一露出苦笑说了。
「就是地点啊，地点。这里是校舍的角落中的角落。类似被半隔离开来的『特别教室』吧？」
所有人都发出「啊っ」的声音了。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会来到这里的情况不可能会有『顺便』这种情况。因为是在要从哪条通道过来的角落。
「在这种地方，而且有的是回归者所搬出来的节目，我想就只有会对於要拿出什麽节目来这种充满好奇心的人才会来吧」
反过来说，也会有因这种理由而使人蜂拥而至的可能性，但这间教室碰上那种状况确实也会产生混乱。
特别是，虽说有回归者在，但今年的文化祭并没有限制一般人士入场。
因为一限制，反倒要担心媒体和监护人会来闹事。必须隐藏起来的问题，是不是要由回归者们来承担啊！？　这样。
「确、确实，是这样⋯⋯」
在阿一的指摘下，爱子显露出为难的表情了。
就连之後也是，使用了整个午休时间去交换意见都没做下决定，并且在放学後、事後，用掉了许多原本该用在文化祭用在的节目的时间，才使阿一他们的班级才终於决定要要推出的节目。
文化祭委员被选出来了──与其说是如此，不如说是以看起来很开心这个理由亲自去参加的希雅，就去出席委员会的集会了。
在她的美貌，任谁都没有分别又会天真烂漫去与人接触的人品之下，揪住委员会的学生们的心同时，各班便照顺序报告要推出的节目，终於是轮到希雅上场了。
「那、那麽希雅同学。请告诉我们你的班级要推出的节目」
委员长的男学生，用有点激动又上扬的声音向希雅询问。在希雅一句「好的！」且浮现出满面笑容下，委员长的脸整个染红起来。一部份的女学生，则显露出陶醉的表情。
就这样，处在受每个人、希雅自己，与回归者要推出节目的注目之下，希雅发表出来的节目主题是，
──SouthCloud马戏团　～不会耍手段和玩心机～（注：SouthCloud，只有遇到希雅才会使用的名词）
是的。
亲自来担任文化祭委员会负责人的教务主任，翻白眼了。


◎文化祭　中编
晴朗的天空下。
阿一他们所上的高中，从一早就显得非常忙碌。学生们、各班级与社团都为了各自所推出的节目不停地在进行最後的准备，而发出了各种各样很大的声音。
是文化祭。会有平时所没有的喧闹原因，就是在期待文化祭的证明。
然而，在浮现出那种欢乐气氛的学校里，有一处地方正散发着通宵熬夜的气氛。
「⋯⋯终於，是到来了」
用就像是从胃里把声音给绞出来这麽说话的人，就是将双手撑在桌上，手抵在颚下交握起来把整张嘴隐藏起来就像是碇◯老大一样的教务主任了。
没错，显露出熬夜般气氛来的地方，就是教职员室。
老师这边，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人都流露出沉痛的表情。宛如，就像是被告知「今天世界就要毁灭了喔」的民众所显露出来的表情。
「老师们。今天一整天会很辛苦吧。恐怕，会是我们教师生涯中最空前絶後很辛苦的一天了」
男老师们咕噜地吞了一口口水。女老师们则哇地用手遮住脸。幸子老师则是太紧张到在呕吐。
「在警察的协助下会有便衣警察帮忙警戒。学校方面也有聘请保全。不会只需要靠我们来处理。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站出来面对外界。针对发生的问题，这间学校的老师必须要出面」
但是，不这麽做就会被媒体修理。只会让我那为数不多的毛发们，耗尽原本就不长以的寿命。
教务主任往外一看。在学校围墙之外，已经有人聚集。并不是学生们的爸爸和哥哥。而是好奇心的奴隷们，与以情报为粮食的的狗仔们。
视线，回到室内。
「另外，校长他，就在昨晚，因为吐血而紧急送医・紧急入院了今天不会出现。⋯⋯由於过度的压力，好像使整个胃创纪录地开了一个大洞来了」
任谁都涌上了一股想大喊一声校长啊～的心情了。总大将骤然退场，任谁都抱持着这种悲壮的想法。幸子老师「耶」地一声摀住嘴巴了。
教务主任，缓缓地让视线巡游起来。看着每一位老师的眼睛，然後，就用战士一样的表情宣告了。
「这位，请做好觉悟」
要有什麽觉悟！？　地一句使老师们要展开战斗了。幸子老师则很快地将呕吐袋打开来吐了。
就在保健老师照顾着幸子老师的时候，教务主任的锐利视线就往教职员室的一角射过去。
「你有听到吧，畑山老师」
「！！」
使娇小的身体缩得更小，拼命地在使存在感消失掉的小爱老师身体哆嗦地弹跳起来了。一有这种感觉时，她就像只小动物一样噗噜噜地在发抖起来。
「听、听到喵！！」
咬到舌头了。似乎是自己伤到了舌头。痛到眼睛含泪。正好使得教职员室内的气氛缓和下来。但是，对教务主任却行不通。
「今天，或许会是决定这所学校的命定之日。就处在这紧要关头上喔！明白吧！」
「唔、呜⋯⋯说、说就像是命运一样就太超过了⋯⋯」
向原本打算要说出说着太夸张了的小爱老师，教务主任的眼睛发光了。不是头。是眼睛。教务主任知道，装备不好好准备是没有意义的。
突然间人就站起来咔哒咔哒地就靠近窗边。迅速地就往球场的一角指过去。
「那麽巨大的施设，是谁允许的！？」
小爱老师很快地就将视线移开来了。其他的老师们在看见『那个』时都露出一脸的死鱼眼。
那个地方，有着一座帐篷。近三楼高的巨大红色帐篷。在华丽的装饰看板上，
──欢迎光临！回归者的雀跃SouthCloud马戏团♪
被写上这样的句子了。『！』和『♪』的记号就位在奇怪的地方相当令人火大。对教务主任来说。
「但、但是，可以在校园内表演是得到许可的⋯⋯」
「的确，是有同意这点」
教务主任，用颤抖的手将眼镜拿下来。擦拭起来。彷佛，就像是要压抑住自己心中就快要爆发开来的火山一样。
「人们往那间特别教室蜂拥而至就可能会发生事故。对教室这个场所也会有议论，那是在接受了家长和行政双方的意见下所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还有也会有无法接受而害怕会火上加油的可能性」
因此，才会同意可以在教室外表演。原本，球场上是不允许一切表演节目的。会因为会害怕当天的风向，而使在校舍外所推出的表演节目造成尘土飞扬。如果有『不能扬尘』『只能在下午时段表演一个小时』的条件，就会老实地表演这种意图。
另外，在宽敞的地方要收拾事态也会比较容易吧，危险性也会比较少。阿一他们，被认为在时间外将人分散开来就更难以引发混乱。因此，教务主任才会在翻白眼的情况下做出同意。
但是，只是但是。
「谁っ，有谁想的到可以在一夜内就搭起帐篷！？不是一夜城而是一夜帐棚吗？开什麽玩笑啊っ！！」
「教、教务主任殿！请冷静！你最近，血压不好不是吗！」
会校长手牵手一起送医院的喔！浅野老师这麽一句话，就把还是忍不住爆发开来的教务主任给剪住了。
「闭嘴っ，会先进医院的是你！去精神科！快点！言行已经是别人了喔！好可怕っ」
假发，开始歪起来。老师们极力地装作没看见的同时，拼命地将教务主任给围起来。现在，要是他倒下来了谁要负责──并没有，而是谁要来指掌阵头啊。幸子老师，将歪掉～的假发乔回去。很轻柔的！很温柔地！就像在疼爱刚出生的小猫一样！
「请、请您放心っ，教务主任！完全不会有危险的情况！会很安心又安全的喔！不用害怕！很友好的喔！在作战上！」
「请不要一句一句在阐述定义！不会使认知产生偏差吧！？」
啊啊っ，教务主任，别动！会歪掉的！
「放心！请您相信！一定会看见梦一样的世界的喔！」
「倒不如说，我还希望是梦」
向在最後用严肃的表情说出那句话的教务主任，使其他老师们都大大地同意了。
姑且动作停下来了，幸子才终於能够完事。一点点歪掉都没有。倒不如说，发型要比以前更工整。在幸子的轻柔手艺下，老师们都在心里送以称赞了。
即便老师们都在教职员室内战战兢兢的，时间都还是毫不留情地在流逝着。
文化祭终於开始了。
要说要多亏当地警察很优秀呢，还是托事前有传达「媒体有关人士在文化祭上的禁止事项」的福呢，蜂拥而来的媒体工作者从文化祭的开始就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回荡出一阵阵的明亮喧嚣。
另外，是某个谁有在事前先打了预防针去限制了来访者⋯⋯因此，才没有发生那种情况。
是哪个谁呢，光明正大地就朝正门走去了。无疑，就成了瞩目焦点。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因为，
「嘿～，果然被包围了呢～」
「⋯⋯嗯。跟作战一样」
「虽说是为了不被分散⋯⋯果然会使人冷静不下来呢」
「没办法呀，小雫。不想因为我们的关系，而使难得的文化祭泡汤」
因为值得称为是『最棒』这种形容的美少女们聚集在一起。而且，一名男学生──阿一也被包围起来。
月就像是理所当然一样自己的手就挽阿一的右手臂上，香织在则抓着另一只手。雫和希雅虽然就紧紧跟後面，但距离感要说只是朋友又太过牵强。
正是後宫。对於一名男性将所有的美少女都独占了，使不仅是一般来参观的人就连在校生都有意识到。记者们的目光就像是找到了题材的宝库一样在闪耀着。
顺便一提，没施加认知阻碍而正大光明处於後宫是故意的。在倍受瞩目之下，让记者们和看热闹的人都集中起来。这麽做，一有事处理起来也比较容易。
其他的同班同学们也都在享受着文化祭吧。只有信治和良树，中了美女记者的美人计，在包围网的更外面在遭受记者评论。现在，没有美女记者了。
一抵达正门时，阿一他们就靠了过去。人就站在学生会代代相传拱门状如凯旋门一样的入场门的角落，采取不妨碍通行者的阵仗。
其他会采取同样举动的许多学生，理由都和阿一相同。也就是说，在迎接客人。
就在一边等待家人到来一边在闲聊时，以入场人士为目标的摊贩来了。似乎打算要卖冰淇淋。文化祭上也会有准备冰淇淋，虽然非常令人中意，但移动式贩卖就⋯⋯非常有一套。
一抱持着某种感想时，希雅很快地就跳出来了。
「请给我一枝！的说！」
「啊，好っ，请！」
露出生意人眼神的男学生，突然，举止就变得很可疑了。就在收取事前买好・要回收的票券时，正好就去触碰到希雅的指尖。
男学生君就这麽露出陶醉的样子在注视着江守收回去的希雅。小学生的男孩用力地在拉扯袖子「快点卖啦」地在强调着。男学生君，便从放有冰淇淋的保温箱里拿出一枝，连票都没有收就给他了。
诶？可以吗？免费的？小学生在询问着。男学生君看都不看便点了点头。似乎是变成一名会给人冰淇淋的机器人了。接续在发出哇～这种欢呼声回到家人身边的小学生後面，就使家长们一句「是免费的冰淇淋啊！」让小孩子去突击了。
冰淇淋一个接一个在消失⋯⋯
「嗯嗯っ，这个非常好吃呢。来，阿一先生。啊～嗯」
「嗯。啊，真的。是普遍的那种好吃啊」
「⋯⋯嗯，我也来一口。好粗」（注：好粗，是冰到而发音不标准）
「啊，可以喔，来」
「⋯⋯他，没问题吧。商品一个接一个被拿走⋯⋯啊，真好吃呢」
面对一点犹豫都没有的感觉在分享冰淇淋阿一他们，使四周的人们都露出「总、总觉得好在意那个看见的惊人景象⋯⋯」这种感觉得目光在注视着。特别是来自一般参观者的瞩目很惊人。也有采取「妈妈，那个⋯⋯」「不可以看！」类似这种的举动。
姑且，卖冰淇淋的男生恢复理智了。「可恶、可恶啊っ、虽然早就知道了！我还是无法接受！」露出这种表情。同时，一看到空空如也的箱子很快地就脸色铁青起来。
先不论飞快地回到校舍内的男学生，就在从那之後自然地就展开亲亲我我的阿一他们的四周就闹哄哄的时候，终於，会让人更闹哄哄的原因到来了。
「拔拔啊～～～～っ！！」
「你来啦」
发出哒哒哒哒哒的声音，露出花开一样满面笑容跑过来的人就是缪。就这麽往阿一拔拔的胸膛一扑後，「明明是个学生却当爸爸了！？」的吵闹起来！！大吃一惊！！
记者们，事前就有被禁止拍照和撮影，便用小型摄影机开始偷拍起来！
回归者的中心人物，南云一有女儿！？糜烂的私生活！！果然回归者是异常的吗！？
可以想像的到这种标题吧。理所当然，就使得摄影机不知道为什麽地短路了。
「你真是的，缪。不可以丢下妈妈」
啪哒地跑过来的人，是一名很光彩夺目的外国人的美女。不由得，就让男性们的眼睛被吸引过去。
「缪，没有好好拿出入场券是不可以的」
迎接蕾蜜雅的同时，阿一顺手就抱起缪，往整个人呆住在担任接待的女学生走过去了。
「缪，忘记喏。姊姊，票给你！可以进去了吗？呐喏」
「蕾蜜雅有带吧？」
「是的，亲爱的。呵呵，相当热闹呢」
将女儿夹在中间的蕾蜜雅和阿一的模样，使担任接待的女学生便结结巴巴地「好的，请进。是一家人呢」地说着片段的单词了。
在入场门处，聚集着人们。男学生有女儿⋯⋯而且，怎麽都是一名五歳左右的女孩。那也就是说，那名男学生在国中时，就和那名外国人的美女⋯⋯
几位男学生「这就是社会落差啊啊啊啊っ」地在呐喊人就冲了出去。便衣员警们，尽管被上级告知要无视但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去开导。
「主人哟，依旧相当辛苦呐」
「什麽啊，缇奥你有来啊」
「什、什麽。好像只有妾身被排除在外⋯⋯咳哼っ」
明明不论何时都会喘气，但在只是脸颊有点红起来之下，使缇奥怎样都显得是一名很很从容的成熟女子⋯⋯露出类似这种氛围妖艶地微笑了。穿着要比平时更加正式的和服身姿，就连头发都盘起来了。彷佛，就像是极道之妻⋯⋯这种模样。
姑且，因为是要来阿一的学校就有在控制变态的氛围，但反过来，会让那种成熟的女性称呼一声主人的这件事，就使对阿一的认知就更加辛苦了。
已经是让美少女军团侍奉着同时，更还有女儿与外国人的美女，并且连和服美女都⋯⋯
「这种世界っ，一定有问题っ。他妈的啊啊啊啊っ」（注：前面那句是标题NETA）
跳出来的人是一家知名电视公司的记者。似乎是各方面都咽不下去了。顺便，「巡查长っ，请不要阻止我！我要给那个屁孩戴上手铐っ」「够了っ，你的心情我能体会っ，啊っ」地一句一句去连警官先生们都很辛苦。
「哎呀呀，果然，变成很惊人的状况了呢！」
「把工作都丢给下属去做是正确的啊！」
「老妈、老爸。连你们都来了啊」
光看就很有趣。这样的机会，畅销漫画家和游戏公司的社长是不会错过的。菫和愁就像个孩子一样让眼睛闪闪发光着。
这时候，一部分终於是受不了的记者们跑过来了。
「可以采访一下吗？就是──」
「──『请往右边，享受文化祭』」
「好的っ，我很文化祭！」
记者先生小姐，莞尔的笑着火大地转了一圈。就这麽轻跳着消失在喧闹之中。
突然间，闹哄哄的状态就变安静了。四周的注目，就从与阿一有关系的女性们往月大人一个人集中过去。
「⋯⋯嗯，什麽事？」
如招牌动作一样歪着头着样子，可爱到就像是梦一样。正因如此，总有些使人感到害怕。睡眼惺忪带有不快感的眼神里，潜藏着不能去触碰的什麽⋯⋯让人有那种感觉。
「对了，缪。到开演之前就稍微去逛一逛吧」
「好呐喏！」
在缪一句很有活力的回答下，使四周的人们不知为何都松了一口气。
从那之後，菫和愁早早就离开去享受，途中，发现到把工作一丢一个人躲在暗处在守望着的香织爸爸使香织叹了一口气的同时便离开了，之後当爱子要对来会合的阿一做「啊～嗯」的时候，就对猛然地跑过来教务主任说「教务主任这里就交给我来你先走吧！什麽，我马上就追上去」地一句打算在涌现出祭典的奇怪情绪来之前早早离开，在发生了这些事的同时阿一他们便暂时地在享受着文化祭。
阿一很勤快地在擦拭缪那被巧克力香蕉的巧克力给弄脏掉的嘴角，使雫向他攀谈了。用很奇怪地，又很有顾忌的模样。
「阿一。其实，有个班级无论如何都要我去一趟」
「嗯？可以啊。是怎样的节目？」
「女仆咖啡店的样子」
「虽然在故事里是老套了，但实际上有班级去做啊」
「是那孩子的班级⋯⋯」
「是那家伙啊⋯⋯」
门都没有。不久在来到的教室里等待的人，
「欢迎回来，姊姊大人！！以及，你也来了呢，学长っ」
是学妹酱。是一副轻飘飘的女仆装的打扮。注册标记的双马尾在轻飘飘地摇曳着。
「唔，学长你是去诱拐了幼女了吗！？」
「那个双马尾，还想要绑着吗？」
女仆咖啡店变得吵闹起来。奇怪的是，不论是店员，或是客人，都没有半个男生。所谓女仆咖啡店，明明就是会聚集男生的地方。
「拔拔，这个姊姊是谁？」
「是缪永远不需要去认识她难以名状的生物」
「谁是那种会直接葬送掉ＳＡＮ値的怪物啊！不是那样的！话说爸爸是什麽意思！？哈，不会吧⋯⋯姊姊大人！是什麽时候生的！？」
「你大声在说什麽啊！」
大吃一惊地目光就往雫注视而去。
「是、是啊。从发色来看，可能是那边的⋯⋯姊姊，请放心。今天好像有很多警察。会把那个恶鬼抓走的！必要的事要有勇气说出来！」
「啊啦啊啦，真是一位开心鬼呢」
面对呵呵呵地，看起来是露出微笑在笑着的蕾蜜雅所流露出来的软绵绵的气氛下，使学妹酱不知道为什麽感到很害怕。用「这、这就是大人的从容⋯⋯」类似这种感觉。
「总之，快点来带位子吧，学妹」
「请不要命令我！来，这边啦！」
来店者应该是主人才对，但女仆学妹却不要人命令她。月她们都习惯了，但对第一次见到她的缪、蕾蜜雅、缇奥来说却是显露出就像是看到珍兽一样的目光了。现在也是，有个敢直接去顶撞阿一到这种程度的少女吧。
「学长喝自来水就好了吧？各位要点什麽呢？」
学妹酱莞尔地这麽说了。真的很有毅力。但是，这时候，一股纯粹的眼神袭击学妹酱了。
「只有拔拔，是喝水吗？」
「呜っ」
学妹酱後退了。阿一贼笑起来的同时向缪低语起来。「就是说啊。拔拔，被这位姊姊给讨厌了」这麽一句。
「等等，学长！你好卑鄙──」
「姊姊，你讨厌拔拔吗？」
「唔噗っ」
「⋯⋯那，缪也要白开水就好喏」
无精打采地看着其他桌有着看起来很好吃的蛋糕和果汁同时，缪就把那种话说了出来。对学妹酱造成致命的一击。生命槽往红色区域而去。
「哪、哪哪哪、哪有那种事情っ。别这样っ，是在开玩笑！对，是在开玩笑！」
「⋯⋯」
心情好像很受伤的缪，根本就不理会学妹酱。哼地就把头扭一边。就是一幅女高中生在欺负幼女的构图。学妹酱，有着未曾有过的焦虑。
「我有替缪酱准备了特制的蛋糕！」
缪一瞥地看了。能行っ！立刻就采取下一步！地就连周遭的人都在替学妹酱加油。
「其实，也有体验女仆装的活动！也有缪酱可以穿的女仆装哦！很可爱的女仆装，想不想穿呢！？」
「⋯⋯缪」
缪的眼睛看向拔拔。似乎有点想要穿穿看。阿一点了点头後，哗地就使表情明亮起来了。
「来っ，缪酱到这边来！我带来一位，要体验女仆装的客人了！」
可以听见从以隔板隔开来教室深处的地方传来「了解！」的声音。就在缪被带去换衣服的期间，点餐的餐点也送来了。给阿一上了一杯咖啡的学妹酱，真的就「好气人啊啊啊っ」地在咬牙切齿着。
一会儿之後，从里面就传来一句「准备好了！」，很有霸气的声音了。往隔板的方向注视过去时，就有一位娇小的女仆小姐踩着碎步⋯⋯
「哎呀！缪，你好可爱喔！」
「噢，很适合你喔，缪」
「缪⋯⋯」
面对拔拔妈妈的感想，使缪很害羞地红着脸颊扭扭捏捏起来。那太惹人疼爱的模样连月她们都发出了称赞的声音，教室里还吐露出「哇」这种神驰般的叹息。
缪，扭扭捏捏着就往学妹酱的面前走进过去。然後，红着脸颊，以仰望的眼神，莞尔地笑着，
「姊姊，谢谢你喏」
「天使啊」
学妹酱後退了。彷佛就像一名会害怕沐浴在浄化之光下的恶魔。
就这麽坐在阿一拔拔的膝盖上，缪就用好心情吃起蛋糕来。学妹酱，显得很坐立不安。一直在让「怎、怎麽办。要在这种状况下动手吗！？真的要动手吗！？」的视线巡视起来。
不久，确认阿一他们都在品尝着蛋糕和饮料的学妹酱，就露出一副「对学长的战线就是修罗之道！！」这种下定决心的表情。
学妹酱就挡在站起来的阿一的面前。
「你真是笨呢，学长！」
「没你的笨」
「飞蛾扑火指的就是学长！」
「你的脑子好像常常会跑出虫子啊」
来啊地，学妹酱发出一声弹指，突然，就使阿一遭到店员和所有客人的半包围了。而且，还从裙子里拿出水枪将枪口瞄准起来。
「之前在电影里有看见喏！」
「啊啊，店内的人全部都是谍报机关的人啊」
学妹酱，岂止是害怕倒不如是对是让眼睛闪闪发光缪感到安心而哼出鼻音了。
「哼っ，想像不到会在这里掉进我们魂之姊妹们的陷阱吧」
「你真的很令人遗憾啊，学妹」
「闭嘴啦！来吧，就下半身湿答答暴露在『那个人，尿裤子了⋯⋯』这种目光下就行了！学长的评价就会一落千丈，姊姊大人也会得到解放的！」
似乎是这种作战。就在雫要一句「你们啊」地在让脸颊抽搐着并提出忠告之前，毫不留情的魂之姊妹便一齐射击⋯⋯
「啊！？　等，等等っ──」
悲鸣是来自学妹酱。
一瞬间被抓住，被抓来当成是喷出来的水柱的盾牌的学妹酱，下半身整个湿答答了。然後，就这麽被拖到教室外。
突然间就有一名女仆高中生就往教室外冲出来。女孩子坐姿的她的屁股四周就开始慢慢地渗出水来。
就在追赶阿一他们有着许多人在的走廊上，寂静到来了。哇～～～っ的医生学妹酱就红着脸⋯⋯
「不、不是啦啦啦啦啦啦っ！！」
这麽一句後，就用内八字的步伐跑走了。最後还清楚地丢了「臭学长，你给我记住了っ」地一句台词。
「那麽，你们想怎样？」
声音在教室里响彻开来。忽然回过神来的魂之姊妹们，这时候注意到了。不知何时，手上的水枪就不见了。而且，南云学长的双手上就各架着两把水枪。
南云学长，锁定着魂之姊妹们的下半身！
「『『『别、别以为这样就算是你赢了喔喔喔喔っ』』』」
显现出很出色的同步，魂之姊妹们逃走了。
「学校是个很开心的地方喏。缪也想快点上小学喏」
认为恐怕，且是一定，不会度过这麽古怪的学校生活的同时，阿一他们为了不破壊缪的梦想而闭口不语了。
「噢，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回归者班级要上演的节目时间，终於到来了。


◎文化祭　後编
一顶以壮观为傲的红色帐篷，就存在於学校的校园里。
被设置内侧呈阶梯状的观众席爆满了。缪她们也坐在最前排的位子上投以满是期待的目光。
其中，还有显露出严肃表情来的人们。
「顺利地打造出这种设施来了呢。可不是校庆级别的」
「啊啊。而且⋯⋯感觉微妙的宽广啊？有种与外观兜不起来的感觉⋯⋯」
「会不会，是空间的使用法呢？说是专业工作也就没什麽好不可思议的了。也有行政方面介入进来对吧？」
相互在聊这种话题来的是某周刊杂志社的记者──那家公司的前辈和後辈。前辈记者这位在业界是很有名的人物，其锐利的观察力和考察很令人佩服。是这个缘故吧，在他的四周，就做着许多同业尽可能在注意着前辈记者的动向。
在人声鼎沸，以及到底会有什麽开场和交织着各种各样感受的帐篷里，终於要开演了的蜂鸣器鸣响了。打下灯光，聚光灯就照向舞台的深处。
循着到聚光灯的光源来到架设处，那里就有着光辉的身影。看上去，有着很棒的照明。那正是剧场才会使用到的装备。
居然，会有看上去是专业级别的照明，事实上在光属性魔法上拥有无人能比的光辉，任谁都想不到他会去负责魔法照明这项工作的迷彩任务。
观众们都往聚光灯的深处在注视着。
然後
──我、我不要っ。我不听！为什麽是我！
──正确来说不是你。必要的是『卿』
──剧本里有清楚地写到『开场：SouthCloud团长』吧！
──远藤⋯⋯那是写爽的
──你、你们，耍诈啊！开什麽玩笑啊，我絶对不干！啊，这是缚光锁！？　白崎！？
──嗯，远藤。放松心情？
──连月小姐都⋯⋯难、难道说，要用神言来强制？我、我不要っ，住手っ，住手啊啊啊啊啊っ
从里头的暗处响起悲痛的呐喊。
配合好时机，会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
一拍後，就有个谁以很厉害的回转现身了！光辉的照明急忙地，就追逐着一边在高速连续旋转一边在舞台的正中央移动着的人影。
「各位女～～士＆先生！欢迎，来到SouthCloud马戏团！前往梦的世界！！」
使地板发出叽哩机哩的声音摆出POSE！脸上戴着一副代替了太阳眼镜的蝶形面具。就这麽顺势用手将头发撩起来的同时，以絶妙的倾斜姿势「哼」着！
「我是白日梦的导游──浩介・Ｅ・深渊卿⋯⋯不」
加入，另一个「哼」！将浏海往上一撩的手就这麽拄着，另一只手就迅速地往观众席一指！观众哆嗦地颤抖着。在各种意义上。
「我是深渊卿」
鼓声咚咚咚地响起，会使人感到庄严的音乐在空间内跳舞。
「今天的此时、此地，你们将会品味到这个世界的不可思议」
没有意义地来了一个转圈。
「感受一下深渊的碎片，会将常识掩盖住吧！！」
照明Come On。
没有照预定走，使光辉拼命地在应酬着。作为照明工作的队长立刻就发出指示，与其他同学们配合打下了七彩的聚光灯。
那一瞬间，「噢噢！？」这种吵杂声蔓延开来了。
白日梦的导游──从深渊卿的後方正好就出现就像是分裂一样相同打扮的深渊卿了。
「『但是，可以放心！』」
和声都完全一样。是怎麽办到的！？使前辈记者瞪大着眼睛在凝视着。
但是，从那名前辈记者的後面⋯⋯
「就尽情地，享受这个瞬间吧！」
出现了一位完全相同打扮的深渊卿。是什麽时候待在观众席上的呢。当然，就在卿出现的一瞬间，分身就很自然到来了。并没有特意去隐藏，很自然地。
观众就被吓到魂不附体，就在连记者们都惊呆了的期间里，深渊卿的増殖都没有停止。更从另外二个地方出现了深渊卿。向就在他附近的女国中生和男大学生做出「喔呀，这不是我那可爱的妹妹和哥哥吗」和「哼」了，但二人都没有让视线对上把头低到不能再低了。
「『『『『一辈子一次的经验。不会再见到的奇蹟舞台！！』』』』」
滑溜地增加着外观完全一样的人。即便从近处观看都完全不明白是什麽原理。
顺便一提，从分身中不断产生出分身的时间点上，卿的深度就不必言及了吧。我们的吸血姫大人很不留情的。
紧接着，观众席就传来悲鸣了。并且，从舞台内「重新看了一遍增殖的过程後⋯⋯有点吓人啊」这种没有与同班同学的意见有一致性。
舞台上，突然就有火焰延伸开来了。不知道从哪里刮来的风将其吹成了漩涡，使火焰就像在跳舞一样地蔓延开来。
然後，从那火焰的深处现身出一名男子了。用宛如模特儿一样的步伐，露出本人认为是最帅气的表情来到舞台中央──
在那之前，人消失了。彷佛就像是挨了一记被某人以神速冲出来的飞踢而被踹飞出去一样。
刚才有出现什麽了⋯⋯对於观众的问题所得到的答案是，「⋯⋯我也想要受瞩目⋯⋯请看舞台！请和我交往！想被这麽说⋯⋯」这种已经听不到的某信治的供述，就永远存在於黑暗中了。
重新打起精神，深渊卿们就以杂技一样的动作往舞台集中起来。透过在空中跳跃的动作，使人们发出惊愕之声时，在舞台上合而为一的深渊卿忽然就敞开双手了。
「来吧，划下记忆！来到神秘的时间！！」
以这句话为信号，深渊卿就用人类半不到的超连续後空翻消失在布幕的深处了。代替他出现的人是──
「那、那是什麽っ」
是某个人的大喊。任谁都会屏息。因为，穿过火墙现身的一只巨大的狼。远吠着的模样，彷佛就像是野兽之王。面对不可能是既有生物的庞大身躯与迫力，使观众都呜哇地骚动起来。
而且，更听不到从不睦的深处类似是深渊卿的人所发出来的啜泣声。
顺势，
『各位，请放心！那只狼的名字叫『盐』酱。是只随处可见宠物狗』
在司仪・担任解说员的天之声──奈奈的极力主张下，「随处可见的芬里尔或地狱犬，那种感觉的怪物对吧！？」「有那种物就要立即通报了吧！」这种来自观众们的吐槽飞过来飞过去後的不久，
──小、小盐！？啊，是变成魔法啊！？我可什麽都不知道喔！？不是用格雷姆代替的吗！？
──阪上⋯⋯那是谎言
──是玩谋略啊っ。喂，铃，你为什麽从刚才开始就不看着我。难道说，是你吗！？是你让我们家的盐做这麽事情的啊！
──因、因为盐酱说想变成狼！更重要的是你看！出场罗！
──可恶啊っ
虽然响起了某个声音，但谁都没注意到那样的呐喊。
龙太郎从布幕的深处冲出来了。
「盐っ。现在，马上给我回去！」
『饲主先生登场了！二人一直都在一起！就像一对感情很好的兄弟！』
龙太郎悄悄地伸出去。
咔的一声。盐的颚门，就整个覆盖住龙太郎的手。这种情况，正是饲主被咬了。
噗咻地喷出来的血，肯定不是涂料。
『哎呀！盐酱，对饲主先生下克上了！饲主先生会怎麽做呢！』
奈奈兴奋起来了。明明是马戏团的表情，却变得就像是在实况转播一样。
更重要的是，在死神与狼人的对决这个剧本下，使龙太郎半自暴自弃地转变了。
「你是听不懂喔，盐啊啊啊啊啊っ」
观众席上进出欢呼声。在视线的前方，一名男子高中生变化了。那正是故事里所出现的狼人模样。
「前、前辈っ，这倒底是怎麽一回事啊！？」
「火、火焰是立体投影吧！分身也好、狼也好、狼人，都是特殊化妆！」
「哪可能啊っ」
记者们都混乱了。不管怎样视线就盯着不放。正如，深渊卿所说的那样，被拉进梦的世界里的模样。顺便一提，前来监视的教务主任翻起白眼整个人瘫倒下来，同样来督场的爱子则赶忙将人撑住了。
「嘎噜噜噜ッ（我才不要变回一只狗っ）」
「你这个浑蛋！」
如愿变成狼的盐，和变成狼人的龙太郎在舞台上激烈冲突了。就连最初都愣住了的观众们，都在很会营造出气氛来的缪她们的「双方都加油～～っ」的声音中，逐渐地都将「别管那些琐碎的事情了！」的常识给抛开开始白热化起来。
『好强っ，盐酱很强！不愧是狼男的夥伴！这样下去可能会无法收拾！』
奈奈，说不定有做实况的才能。被那股呐喊所触发，使观众们都大声地在向盐和饲主送出加油。
向那样的观众们，奈奈则照SouthCloud团长的剧本演出发出声音来。
『各位观众中有猛兽使吗！？还是，有没有会照顾芬里尔或狼人的动物园的饲养员呢！？』
任谁都在想。哪可能有啊！还有，要当饲养员的门槛也太高了吧！这样。
「有喔！」
真的有啊！？就在这样的吐槽回荡开来时，观众席上就有一名辣妹一样女高中生站起来了。不如说，是妙子。
向踩着哒哒地轻快脚步下来到舞台上的妙子，奈奈转播员发出声音了。
『客人！你有带鞭子吗！？』
「有喔！因为我是女高中生呀！」
心里就打哪有将鞭子常备起来女高中生呀的吐槽给隐忍起来了。
连奈奈的『确实是理所当然的呢！鞭子很方便。可以用来调教，还可以用在调教上，更可以用於调教使用！如果没有带的人我们会在公演结束後开放购买，欢迎前往购买！』这种叫卖声都很努力地无视了。
妙子的心情好的莫名，啪啪地在使鞭子发出声响。盐的视线往布幕的深处而去。窥见团长竖起了大拇指。点了点头後，盐便发出呻吟声将目标转向妙子了。
「看我的っ」
很可爱的吆喝声。可是，在鞭子的奏响下将空气撕裂的声音显得很不寻常。盐，意外地真的就哆嗦第往後一跳了。咻咚、噗啪、咻嗡嗡的声音，鸣响着快速音调的鞭子，前端的速度很轻松就超越了音速，已经就像是分裂一样产生残像了。
「嘿っ」
「好危险っ！？」
朝狼人放出笑脸之鞭。如八岐大蛇一样的鞭子猛攻，在袭击着盐和龙太郎。
利用出色的连携逃开来，但一看见露出拼命模样来的龙太郎和盐，渐渐地就使妙子的鞭势开始更加地猛烈起来⋯⋯
盐，很快地就放着主人不管露出肚子了。简直就是「仆，当一只狗就行了」的模样了。
「盐！？」
鞭子击中大意的龙太郎。发出「噫！？」这种奇怪悲鸣的龙太郎，然而，就以天生毅力忍耐下来了。稳重地露出无畏的笑容，
「再来啊！我就来展现一下热情！」
龙太郎，打算为观众送上出色的即兴表演，但⋯⋯
猛然一看时，有个娇小的人影就从布幕的边缘那里在窥视着──和铃对上视线了。那双眼睛，胜过任何雄辩。正是，一句「⋯⋯变态」。同时，观众席那里就发出最大的加油声了。
「上吧っ、龙太郎！打开那扇门吧っ」
是废竜小姐。视线一看过去，她就用很棒的笑脸竖着大拇指。
「我、我才不是你的同类啊啊啊啊啊っ」
这样下去就会被认定变态了。无视了观众们的高昂情绪，龙太郎虽然打算要让鞭子的絶技和狼人的神技回避秀早早收场，但⋯⋯兴奋起来的妙子小姐，意外地很强！
妙子一暴走起来就真的会无法收拾，使SouthCloud团长发出新的指示。
『这下子不妙了っ。观众中是否有能用『幻想』一言蔽之的魔法使吗！？』
观众，已经不再怀疑了。
「有喔！今天是霍华◯魔法学院的创校记念日，很偶然耶！」
站起来的人是健太郎。向舞台，挥舞起短杖。紧接着，就喷出了阵阵的白烟将整个舞台给覆盖住了。是石化魔法。动作强制被停下来的妙子她们，被香织用神速回収了。
与白烟一同火焰和风都平息下来的时候，团长就向希雅发出ＧＯ的信号。
从白烟中窜出来的，就是一名骑在大球上兔耳模样的小丑。穿着可爱又色彩丰富的小丑妆，鼻子上还戴着一颗红色的球。是兔子小丑。
展现出连杂技团都会黯然失色的杂技表演使得欢呼声四起。
然後，
『客人！请看一下座位下面！』
照着奈奈转播员的指示一看，那里就装着许多的篮球。
接着，兔子小丑，
「打的到你们就打看看呀～～。唉，凡人是不可能办的到的！呸───ッ」
这麽一句，以彷佛就像是范本一样的惹人厌的表情和举动挑衅了。
为了使客人舍弃犹豫而担任起抬轿员的缇奥便站起来，
「去死吧っ」
这麽一句，就意外地动真格地投掷出去。面对让风发出咻的一声的球，一瞬间就使观众们都脸色铁青起来，但兔子小丑却是用轻盈的空翻避开来。在大球上单手倒立开怀地笑着。
「咦？刚才是怎麽了？ 啊，姑且，是有丢了呢！好～～慢喔！难道是有五十肩吗？噗噗噗嗤ッ」
即便知道是演技，但缇奥的额头上还是浮现出清晰的青筋了。是对装成笨蛋一样在晃来晃气的兔子感到更火大。
「客人们～，别管那麽多了～。反正，都会躲掉的！嘻嘻嘻っ」
就在在布幕的深处，阿一和月发出「哇，复制率好高啊～」这种感到很佩服的声音时，观众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
一齐展开投掷了！
「哼哼～～哼♪　就不能快丢啊～。啊，对不起！已经开始丢起来了呢！」
为什麽打不中！可恶啊这家伙！太得意忘形了！
「差不多可以拿出真本事了吧？啊，已经拿出来了？对不起，我没想到居然会是这种程度～，噗噗」
配合一下时机吧！在做什麽啊！那边的弹幕太薄了！
观众里头，开始产生出谜一样的整体感了。记者们，现在也都沉摩在丢球之中。
但是，不是兔子小丑而是臭嘴小丑，就从球到球，从舞台柱子往柱子在蹦蹦跳跳，流畅地无拘无束在四周行动起来，就如她所说的那样，打都打不中。与惬意表情很相衬真的很令人火大。
因此，每次奈奈转播员就很期待。
『这真是令人不快！客人中有没有投掷术的高手呢！？』
「有的话就能收拾掉了吧！」
「有、有喔！」
「真的有啊！？」
站起来的人是优花。前辈记者的怒吼是必然的，就使她有点哆嗦地往前面站出来。
『有带可以丢的东西吗っ』
「有！」
很快地将双手交叉起来，突然间扑克牌就展开成扇状。
「上吧っ，感◯炮！！」
是团长的指示。似乎务必要让她这麽说出来的样子。扑克牌一齐被发射出去了。明明是一口气丢出去的，但全部都高速旋转起来各自从其他的轨道迫近而。岂止如此，兔子小丑一闪开来不久，卡片就来个Ｕ字形回转从背後蜂拥而来，使全方位的扑克牌攻击完全被实现出来。
回到主人那边再次被投掷出去的扑克牌风暴，已经是第二组。合计一百零八枚就在舞台上乱舞了。
是超过一百张卡片的全方位投掷。
在那神祭的面前，使观众们都忘了被挑衅的愤怒而看着入神了。
可是，兔子小丑真的很厉害。
「上、上半身是不是分裂了？」
「是、是残像、吗？怎麽可能」
是记者们惊呆了的声音。现实上，若是让人看到如某骇客◯务里的菁英一样的残像闪避是会使人的下巴张开到快要掉下来。
『可惜っ。看来卡片投掷的速度不够的样子！因此，客人里面有没有卖菜的！』
为什麽要卖菜的？就在观众们充斥着这种疑问的时候，理所当然，
「有喔！」
这麽一句，香织就举起装满东西的购物袋。
『顺便有没有古流剑术的高手呢！？』
「有！」
理所当然，雫也站了起来。真的就会有谁就待在观众席。
就这样，香织把蔬菜──白萝卜、红萝卜、小黄瓜往雫那边扔过去，雫就将那些东西以奶油刀切成棒状。还很体贴，将切好的蔬菜棒用冲击扔到优花那边。
精湛的剑术，有顾及到刀械枪炮这项法律而使用了奶油刀法就在惊愕的声音发出来後的不久，就被收进优花指尖里的蔬菜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投掷出去了。
是岂止是木板就连薄铁板，以及手机都能贯穿过去的蔬菜棒被诞生出来瞬间。
同时，副效果发动了。
「太可惜了！」
兔子小丑没躲开来。就用嘴巴一接，高速地沙沙地吃起来了。
结果，赢不了物量，
「哇っ」
兔子小丑抱着蔬菜棒翻倒下来了。实在太滑稽了，很好笑。哇哈哈哈地使观众们热烈地发出欢呼声来。
在将兔子小丑扶起来的优花、香织和雫四人很优雅行了一礼後，不吝惜地送以掌声。
在从一开始如怒涛一样的展开下，已经没有人会有精力去怀疑或是有疑问，现在任谁都只是享受着充满神秘的梦之世界而沸腾起来了。
之後。
当其他同学们的表演被消化掉时，最後就轮到月了。
照明一度消失而再次有灯光倾注下来时，那里就有一名坐在椅子上的少女浮现上来了。一动也不动，无精打采的模样，就使观众们误会那是与她的美貌很合衬等身大的人偶。
在透过念话，直接在脑海中响彻开来的月的声音下，就编织出一段想成为恋慕着青年的恋人的人偶故事了。
紧接着，空间闪耀了。魔法的时间开始了。
无数细碎的碎片，带着光芒闪耀着。那彷佛就像是在帐棚里被创造出的星之世界。是担任照明工作之一的铃所创造出来的『圣絶・樱花』所（操控圣絶碎裂开来的碎片之术）演出的。
接受到魔法的月人偶被吹入生命动起来。到这时候才终於明白，那不是人偶而是一名真正的少女，使许多观众都吐露出陶醉的叹息了。
但是，变化还没有结束。黄金的光芒将月包覆起来，身影往成年的女性变化而去。就在絶世之美使人都忘记呼吸的时候，紧接着，观众们就发出哇的声音了。
飘然地，一位美女就飘浮起来。就像，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束缚一样，轻飘飘地就飘浮在空中，裹着金色的灵气的样子美得令人着迷。
简直，可以以神圣来形容了。
悄然地，是了解到神秘的时间不能遭到破壊一样使寂静到来了。
在那样之中，月唱起歌来。比任何乐器的演奏都要更平滑，很妖艳、又很艳丽的声音就随着旋律蔓延开来。
温柔又平稳的歌声使每个人都很陶醉。
但是，歌声渐渐激昂起来，注意到时每个人的身体都很自然地顺着节奏，接着音乐剧风格的愉快之歌就出现变化了。
最後一幕。
到目前为止的演出是一个接一个登场，一边唱歌一边登上舞台。
就连担任照明工作的光辉他们也都上到舞台上来，最後出现的就是SouthCloud团长的阿一。
明白只有这个不是演技，展现出是打从心底感到很开心的笑容降落下来的月，就牵着阿一的手。
轻快的歌声带领观众们来到最高潮⋯⋯
然後，
「到此梦的时间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来参观我们回归者们的活动。请继续享受文化祭的乐趣」
配合阿一往前一步行了一礼，同班同学都敬礼起来。
紧接着，爆炸一样的欢呼声就让空气振动了。尖叫似的狂热，一定，在学校内蔓延开来了吧。响起指笛，掌声如雷声般奏响起来。
就像是不想离开这个空间一样，谁都没有往外面离开。
在带有苦笑感觉下，可是，却使阿一他们就带着浮现出来达成感再次行了一礼。月悄悄地用魔法将天篷打开，从那里现实的光芒便射入进来了。
就这样，才使观众们终於就像是梦中醒来一样陆续离开了，但⋯⋯
心里的热情，在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冷却下来的。
之後，会把那股热情传播出去吧。
透过知道只会上演一次节目的人们，使抗议就往文化祭委员会蜂拥而至了。教务主任虽然翻了白眼，但还是做出「就做到你们高兴为止！」这种ＧＯ的判断，骤然，就使阿一他们一口气就演出四场了。
在文化祭结束後的後夜祭上，到底就连从异世界回来的人们也都显露出疲惫的模样精疲力竭了。
「⋯⋯唉，最终，只有中午前有过去逛了一下文化祭。缪也会想多看看吧」
面对在叹气的同时这麽说着的阿一，使依偎着的月噗嗤地笑出来了。
「⋯⋯嗯。後悔？」
注意到时，所有同学都在看阿一了。阿一，在显露出稍微思考了一下的举动後，就耸了耸肩膀。然後，就随着隔了好久才感受到的疲劳感躺下来成大字形时，
「和最终决战时一样，有了一种达成感。文化祭也不错」
平稳地笑着的同时，将这句话说出来了。
面对那样的，每个人的魔王大人的模样，使月他们都一个接一个变成大字形并感到同意地使笑声重叠起来。
「⋯⋯虽然是在不错的感觉下结束了，但南云，让我作为深渊卿的恨，我是不会忘记的」
「⋯⋯远藤？你在啊」
「我人一定是在的吧！都想哭了！」
一瞬间的惊讶。捶胸顿足的卿──或是认知到浩介，就再次使明朗笑声，蔓延开来了。
另外，这次的文化祭上所发生的事被媒体大幅报导，就连在网路上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骚动，使阿一奔走於事後的处理⋯⋯
由於SouthCloud团长没有自重的演出──也就是说，是自作自受，即使眼窝多出了黑眼圈也都要努力了。


◎托塔斯旅行记⑩
※至上回为止的托达斯旅行记
・与海利希王国的成员邂逅
・去王都的冒険者公会观光
・在奥尔库司大迷宫内观看各种冲击的景象
・知晓在奥斯卡的藏身处内，阿一和月所编织出来的新婚生活。香织砸嘴进化了。
↑　目前
════════════════════
飘荡出一股白～～茫茫的气氛了。就在连凶狠的犯人都会害怕到哭出来的处刑场──莱森大峡谷的谷底。
家长们露出了不是半调子的不爽眼神。香织和雫把希雅像是在夹三文治一样紧抱着。
「原来如此。这种足以撼动大脑的冲击过去──」
「像是麻痹掉一样，会给人有一种如杀球般在空中飞翔的心情的相遇，对吧」
南云夫妻俩看着儿子的眼神非常冷淡。身为当事者的儿子则「马上就要到傍晚了啊」地一句便起仰望天空了。很顽固地不要使双方的视线对上。
月，还不打算要去与对方四目相对，可是，却拼命地试着在辩解。
「⋯⋯那、那个、公公大人！婆婆大人！我也有被门夹过！头皮也有被削掉！应该说当时的阿一太乱来了！」
「那时候的月酱，态度也非常爱理不理的冷淡呢。兔耳被拉扯的很厉害，希雅酱，都快变成洋葱了」
「⋯⋯嗯嗯っ。⋯⋯因为很黏阿一⋯⋯」
在义母大人（菫）的指摘下，月很小声地嘀嘀咕咕在解释的同时，视线就往天空看去。当时也是，天空怎麽会这麽蓝啊⋯⋯露出类似这样的表情了。
那麽，来托达斯旅行的阿一一行人，为什麽，会在死亡之谷的谷底深陷於一股很微妙的气氛里呢⋯⋯
为了体恤在奥尔库司大迷宫内知道各种具冲击性景象与过去的家长们，在休息过後阿一他们就便出发前往莱森大峡谷。
面对如同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壮阔景色，与以速攻袭击而来的凶恶魔物，使家长们感受如战栗般的心情激动了。
就这样，阿一他们很快地扫荡着魔物同时，也在希雅的期望下被『过去再生』的是，理所当然，就是和希雅相遇的场景了。
对阿一来说，可以明白会变成这种气氛虽然非常不耐烦，但当事人的希雅，
「义父大人っ、义母大人っ！就是这里！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相遇喔！快来，月小姐！等了又等的我的回合喔！请重现出令人感动的场景！来，快一点！」
像只兔子一样上上下下跳动着这麽说，兔耳显得很雀跃，兔尾巴甩来甩去在情绪达到MAX的状态下提出要求。不仅是菫她们连香织她们好像都想看，最终，过事就被重现出来了。
没错，朝拼命在求助的希雅架拐子，让她沐浴在电击之下，最後还有阿一将她往成群的飞竜给扔过去的身影。
然後，就是气氛变成这样了。
「真是令人怀念呢～。不管怎麽说，阿一先生最後还是帮忙了，真是超傲娇的！的说～」
咚啪。
回避！
「不要讲我是傲娇」
「⋯⋯嗯。那时候的阿一只是脾气比较硬而已」
面对就连说着这种话的同时，都能很自然地闪掉子弹的希雅，不论是阿一或月都在「那个时候明明是一只残念兔⋯⋯」地说了这麽一句後，就露出交织出很怀念又寂寞的表情了。
香织和雫，还紧抱着希雅的同时，
「唔，这样的相遇，太超过了吧。希雅会去美化回忆也是可以理解」
「对啊，这种男人哪有值得迷恋上的要素啊」
「雫小姐，需要这麽激烈地自打脸吗？」
这样的对话後，便在脑海里将回忆转换成辛酸的相遇时就因为满满的同情心而潸然泪下了。希雅的脸颊一抽一抽地抽搐起来了。彷佛，就像是个靠死心眼来跨越心灵创伤一样很努力的可怜人⋯⋯如此地去看待了。对希雅来说，其实很出乎意料之外。
「希雅哟，你，也是妾身的同伴呐。妾身，很开心」
「给你的菊花来一发喔」
缇奥开心地显露出微笑。希雅面露出轻蔑的目光，就像一根杭一样往缇奥的心刺过去。喘粗气是一定的。
这次，有一只小手轻轻地在拍露出无法释怀的表情来的希雅了。
「希雅姊姊。──『问题是在未来。所以我是不会回首过去的』呐喏」（注：缪的名言有一句：我是一个不会念旧的海女）
「那是，什麽意思呀！缪酱！」
缪的表情很温柔。露出就像个充满慈爱的成熟女性的微笑。在电视节目或网路上置入那种格言和表情，会胜於任何雄辩。「也会有悲伤的事件吧。就忘了吧？呐喏」这样的同情心。兔耳像是在抗议一样躁动了。
话虽如此，就连薫子和雾乃，以及爱子和昭子她们这群女性们，都像是在安慰一样，要为了未来而活！这麽在勉励一样，被投以这样的视线就使希雅一句「咦？难道说我的相遇，太过可怜了？怎麽可能⋯⋯」後就萎靡了。
智一用露出杀手般的眼神叮嘱了。
「阿一君。我在想，会不会你也对香织做过同样的应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一定会变成修罗」
「不，就像在霍尔雅德所看到的那样，只是很自然地接触而已」
「我不得不变成修罗了！」
无视了只剩下修罗路线的智一先生，和试图维持住人类路线的阿一之间的互动，似乎重新振作起来的菫就去摸摸希雅的头了。
「义母大人？」
「对不起生了个这样的儿子，希雅酱。你，真的很努力呢」
没有说什麽。但是，任谁都了解那句话的真意。
为了拯救家人，不管被多麽严厉的对待都絶对不放弃。努力的话，未来一定会改变的。
生来就是罪过。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失去家人，被逼入到困境。任谁都察觉的到比任何人都要更铭记於心的就是希雅自己了。即便被叫做残念兔，言行中会有好笑的地方，眼底时时刻刻都会传达着拼命的感觉。
「哎嘿嘿」
希雅感到不好意思一样，或是打从心里感到很开心。
虽然气氛很僵，但菫她们和香织她们都同样挂着湿润的眼神。
因此，
「好，已经够了吧。去下个地方吧」
所有人向啪的一声发出发出号令的阿一，投以「给我看一下气氛啊」这种败兴的视线了。
现在的气氛，似乎不太好。阿一先生显露出想要逃走的模样。问题在未来。阿一先生是不会回首过去的。
「等一下，阿一。你在急什麽。还有没听到的话──」
「没有那种东西。就一只残念兔，显露出毅力而已。只有这种事」
话被盖过去。彷佛，就像是不允许提出刚才的问题！这种感觉一样。或是，我不想被触碰到刚才的话题！类似这样。
因此使家长们大吃一惊了。不论是月、香织、雫或爱子，以及就连当事人的希雅和缪，都一齐把脸移开来了。就像在说可以明白阿一的感受一样。
「希雅的父亲，也是一位温然的人吧～。好期待与他见面」
这麽说了。菫妈如此说了。
「该怎麽说呢，会与想像中的不一样吧。你看，希雅酱很──咳哼っ。不是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具攻击性的压力了吗」
「义父大人？刚才，是不是有说我头脑简单呢？有说出来对吧！」
无视掉在往愁逼近过去的希雅，智一也把感想说出口了。
「啊啊，我一直以为兔人族是一群好奇心旺盛，性质更加刚毅的人们⋯⋯」
阿一和月面对着面了。「现在，确实是一群好奇心旺盛又刚毅的人们喔」露出这样的表情。
「真的是一群性情温和又温柔的人们呀。好像会很爱护花或动物呢」
薫子的感想，让香织和雫面面相觑了。「非常正确。好像很爱护喔，在很久以前」露出这样的表情来。
「是希雅小姐比较特殊吧」
「正是，所谓一族的英雄」
「是父亲他们在保护希雅君的心，无法战斗的父亲他们的身体就由希雅君来守护。是这种意思吧」
雾乃、虎一、鹫三的感想，使希雅和缇奥面面相觑了。流露出「倒不如说，是内心很有病。所有人都是最前线中毒者」如此在表达的表情了。
「所有人几乎都是俊男美女呢。小孩子们非常可爱。呵呵，一想到这样的人们在森林里的家中生活，就有一种森林◯族的感觉了呢～」
面对昭子那如幻想一样的感想，使爱子和缪及蕾蜜雅相互对望露出「好像，已经是幻想了喔」一样的表情了。顺便一提，阿一露出了「⋯⋯硬要说的话是死流刃仁恶，吧？」的表情。（注：死流刃仁恶是什麽，我查不到）
是这样没错吧。那位『很惹人疼爱的小孩子』现在会自称是『必灭的巴尔德菲尔德』以射穿猎物的头为生存的所在，另一位也同样会自报『外杀的的涅雅修达多尔姆』的名字，一有机会就为了想被老大赐与宠爱而每天会和同族的姐姐们上演相残的戏码。
（阿、阿一先生，怎麽办。义父大人他们，都想像成是『森林里的兔子』一族了喔！事实上明明就是一支会潜伏在森林里的割首兔子！是一支战斗民族的暗杀者集团了喔！絶对会吓一大跳的！）
（所以，我才讨厌让他们看到在脑子变得有洞之前的他们）
（有洞的是阿一先生吧！要不要改变一下行程呢？这次就用刚好很不凑巧这种理由，不要让他们去见我的家人）
（那麽做，之後可以料到会有见光死的事态。下次就会自己找上门了。会附带过度的演出⋯⋯好可怕）
（⋯⋯确实。父亲大人他们会这样。都蛰伏於下次的穿越了呢。不管几个月、几年，都会在王宫的传送门那里等待时机的吧）
阿一和希雅一起伤起脑筋来。对於这麽偷偷摸摸在交谈着的二人，使愁他们都露出感到不可思议的表情。
「阿一，怎麽了」
「没事，没什麽。正好在讨论介绍要郝里亚一族时的事情。香织，魂魄魔法和再生魔法要跟上，拜托你罗」
「等一下，阿一。你在对那麽温柔的希雅酱的父亲他们说这什麽话⋯⋯喂，香织酱！？为什麽要露出那种毅然决然的表情！？」
「就由我来守护义父的心っ」
「什麽意思！？」
「虽然破壊力大到也会使阿一君受到震惊而变的茫然自失っ，但是，我，会守护的っ」
「阿一是弑神的魔王吧！？希雅酱的家人，是什麽人！？」
「老爸，当心点。大概，这里头就老爸你最⋯⋯危险了」
「我再问一次喔っ。是希雅酱的家人吧！？是温柔的兔耳先生他们对吧！？」
愁が战战兢兢起来。脑海里，掠过了宛如就像是神经病集团一样的卡姆他们。某种层面，并没有错。
顺便一提，愁是最危险的意思，就是最容易会被推测出来是阿一的爸爸这一点。和儿子一样内心深处有个被封印起来的东西。
「父亲大人她们的事姑且就这样！往下个地方出发吧，走！」
希雅就像是要把目光从讨厌的未来给移开来一样，就指向峡谷的西边了。问题，未来随时都在。
就连感受到无法是然的感觉同时，愁他们都还是坦率地穿过传送了。
不久到来的地方，理所当然就是莱森大迷宫。
「这里就是第二个大迷宫⋯⋯对吧？」
愁的疑问是合理的。智一他们的眼睛也都变成小圆点了。
──欢迎光临！密雷迪・莱森的心跳加速的大迷宫♪
「嗯，都露出那种反应了。我们也有过」
「⋯⋯嗯。即便是现在看到也微妙地感到火大」
「对呀～。从这个瞬间开始就已经很吵了」
阿一他们露出放空的眼神了。虽然经过都有详细听说过，但没有实际感受过『那个』的雫、缇奥、香织，在终於能体验到的时刻来临时都显露出兴奋雀跃的模样。
「要说这座大迷宫的事，那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都感觉到进入到只属於是自己的世界了呢」
「因为微妙地感受到了疏离感」
「决战那时，虽然有遇到密雷迪小姐⋯⋯用重力魔法压垮魔物⋯⋯因为当时的声音给人很冷澈的感觉，总觉得跟阿一君你们所形容的人物印象兜不上呢。倒不如说，给人有一种有着很幽默性格的好人的感觉──」
香织，虽然像是回忆起於决战时率领格雷姆前来救援的密雷迪一样在眺望着虚空，但将那种话说出来的瞬间，阿一他们的眼睛却突然间大大地睁开来了。
「香织，恢复理智吧。你被洗脑了喔」
「⋯⋯傻瓜。再多磨练看人的眼光会比较好」
「那已经是奇怪的妄想了，在极限的状况也会吧⋯⋯」
「为什麽我要被这麽说啊！？」
面对阿一他们不寻常的样子，使每个人都露出「密雷迪・莱森到底⋯⋯」的表情了。
咳哼地咳嗽了的阿一，像是振作起来一样开口了。
「现在开始，虽然就要去参访这座莱森大迷宫，但这里是物理陷阱的宝山。什麽地方会有什麽完全不知道，要比奥尔库司更加提防。千万，不要擅自行动去碰任何东西」
收到阿一用严肃的表情所提出来的忠告，家长们都明确地点了点头。香织就用快速拨放的感觉打算要开始『重现过去』。但是，在此之前，
「才入口而已喔，香织小姐」
肩膀被希雅用力抓住了。
「诶？但是⋯⋯」
「但是什麽？」
「没、没什麽」
希雅露出笑脸了。可是，是一脸有着微妙魄力感的笑脸。很自然地就觉得很可怕。而且，握着肩膀的手力有如万力。絶对禁止，『重现过去！』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气魄。
「⋯⋯嗯。重现过去开～～始」
「月小姐！？」
月大人，居然背叛了。快速往前推进，才刚打开旋转的岩门，便适时地将飞来的箭矢给打落下来，流畅地重现出鲜明的过去了。
「难道っ，是对刚才的事情在泄愤吗！？那种不是有时效性的吗っ」
「⋯⋯嗯？你说什麽？」
对於月突然间听力就变得很不好，使希雅呜哇～的一声就扑了过去。
顺便一提，『刚才的事情』，指的是在峡谷中重现出过去时所出现「──胸部是我赢了！那边的女孩子是个洗衣板不是吗！」的这句台词。
在希雅打算将人按倒之前，月，
「⋯⋯阿一！」
「噢」
「！？阿一先生！？」
希雅不敢置信，自己会被从背後剪住！用这麽诉说着的表情倒竖着兔耳。
「不好意思啊，希雅。是条件反射」
「你是被调教出来的狗啊！放开我～～，大家不要看～～～」
使力挣扎。就连试图要挣脱啊一的拘束也同样，在身体的强化等级提升上来之前过去就被放映出来了。
「到、到底是怎麽了？呐，月。希雅真的很不喜欢，不要会比较好的话⋯⋯」
「⋯⋯嗯，是她的玩笑话」
就在过去的希雅，因为大意的缘故而一个朝旋转门的另一头消失掉这个令人遗憾的景象被放送出来的同时，影像就突然消失掉了。看样子到底连月也没有打算真的要让他人去看希雅的黑历史。因为，关乎到女孩子的尊严问题。
「好、好险。月小姐要是认真起来我就不得不变成修罗了」
「要变成修罗的人还真多啊」
智一先生一下子就移开了视线。
「不过，都可以推断的出来吧。那就是，希雅做出蠢事来了。这种时候相当不成熟啊」
「说、说的没错⋯⋯因为我是後进。内容请就别过问了」
现在即便是在南云家中也是一位佼佼者。倒不如说，虽然兔子小姐的希雅要比尼特的吸血姫更值得倚赖，但那却是在此之前会使人感到丢脸的失败谈。
虽然每个人都很在意，不过，兔耳就无力地弯折下来，连脖子都红起来的希雅显得很可怜所以就没有人会去追问，取而代之的是气氛就停留在品味温馨感。
然而，这时候世界第一吵又毫不留情的那个人的本性。
阿一他们一踏进宫内，在旋转的岩门闭上的瞬间，那扇门的内侧就闪耀着光芒，然後更加灿烂地，浮现出过去所没有发出光芒来的文字了。
──会害怕了吗？　呐，有吓到了吗？ 都漏出来罗。
──没关系的喔！就给它漏！放心因为都有会尿裤子的兔子女孩了！啊，但是要清扫乾净喔！礼貌很重要的？噗吓───
和以前相比，文章变得更微妙了。或者说，追加了。
所有人把就快要发来的「啊」这个声音给打住了。可以立刻就察觉到太好了吧。话虽如此，就在会令人感到害怕的寂静中，视线会突然流动起来也是很正常的。没错，就是会往尿裤子的孩子那边过去。
「⋯⋯」
希雅小姐低着头。看不见她的表情。非常令人毛骨悚然。兔耳也同样，就如同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一样文风不动。
「是、是谁呀！完全搞不懂呢！」
爱子酱，拼命地在圆场。反而变成是在补刀。在如往常般的白忙之下，昭子一句「你给我闭嘴っ」後就巴了女儿的头。
「或、或许是在说缪！呐喏！和拔拔相遇之前，我晚上经常会尿床！」
「啊啦啊啦，缪真是妈妈的骄傲。但是，现在可以稍微把嘴巴闭起来吗？」
缪，以牺牲自我的精神拼命地在圆场。宁可不要待在这里。蕾蜜雅很快地就把缪回収了。把人往胸口一埋强制让人闭嘴了。
「希、希雅酱？那个呢，妈妈我们并──」
「给我等一下嘿」
希雅本应很坚实的语气壊掉了。将菫感到很担心而伸过来的手制止下来後，就慢悠悠地动起来。如行云流水一样很自然地就将维雷多琉根装备上了。
下个瞬间，
「密雷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给我复活过来啊啊啊っ！！我要把你大卸八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っ！！！」
喷出淡青白色的魔力！那是身体强化等级Ｘ发动起来的证据！瞬间倒竖起来的兔毛和充血的双眼，角色崩壊的希雅一击就击向了旋转岩门！伴随着轰鸣声入口附近整个被炸碎了。
就连迷彩一样的巨大岩石都吹飞到外头，就往对面的崖壁砸过去。莱森大峡谷的一部份崩塌了！然後，就朝被轰鸣声所吸引而袭击过来的莱森魔物们展开迁怒的应战。
在如天崩地裂的激烈震动和惨状下使菫她们在发出「咿呀啊啊啊っ」的悲鸣同时，就在「希雅酱冷静下来啊啊啊っ」的呼喊中，阿一显露出抽搐的表情了。
「最终决战前，希雅应该有来过这里，但⋯⋯从现在的样子看来，咦，还是第一次见到啊」
「⋯⋯嗯。也就是说，密雷迪在希雅回去之後，到出征为止的这段时间哩，就特意追加上那个了」
是这样没错吧。回想起在决战前从莱森大迷宫回来的希雅的模样时，很明显密雷迪就有做过许多手脚了。那肯定是在泄愤。
说到底，如果有世界杯哆嗦蕾迪锦标赛的话她无疑会是万年优胜者的强者。就连自己死後也一样，都要把她的吵闹不休在後世流传下来⋯⋯⋯现在也是，其实不管怎麽看感觉她就某个地方捧腹大笑。
看见不絶於耳的冲击声，与希雅忘了「的说」的咒骂下，缇奥姑且是出征了。
「希、希雅哟。你的心情妾身能体会呐。差不多该冷静──」
「看招」
「感激不尽」
缇奥往天空的远方消失了。香织不知所措地在拉着阿一的袖子。
「阿、阿一君っ，怎麽办！那样超火大的希雅可是我第一次见到喔！」
「虽然前段时间也相当火大过就是了」
「阿一！快想点办法！这是身为男友的职责吧！」
「你放心，老妈。放着不管，等级Ｘ会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就会因为魔力枯竭而倒下，姑且就让她尽情去发下吧」
这麽说的阿一说的没错，几分後就变安静了。在变成肉酱的魔物们的屍山血河上，希雅酱就就无力地抱着膝盖。澈耳去倾听时，可以听到很微弱啜泣一样感到悲伤的哭声。
看见那副模样，趁希雅大大地在发泄的期间将讨好心情大作战给演练完成的阿一他们，彼此相互照面大大地点头了。
阿一把视线往缪看过去後，就看见缪显露出不管怎样「就交给缪吧！呐喏」这种很有男子气概的表情，便往希雅那边走过去了。
在魔物的屍山的山脚下把双手弄成喇叭状依靠在嘴巴上，扯开嗓门。
「希雅姊～～姊～～啊。你突然间是怎麽呢～～？为什麽在哭呢～～？」
「呜噫，呜呜っ，被知道了⋯⋯姑且不论缇奥小姐她们⋯⋯连义母大人和义父大人都⋯⋯呜っ⋯⋯香织小姐她们家人都⋯⋯」
「被知道什麽了呢？」
面对缪摸不着头绪的一问，使希雅不禁就变得「诶？」了。
「什、什麽⋯⋯那当然，你看，就是写在入口那边的事情」
「诶？哎哎？咦？」
在不可思议的状况下泪流满面的希雅，纳闷起来。配合着她，连缪也感到很困惑。显露出，真的什麽都不知道的氛围。
是怎麽一回事呢，使希雅终於往阿一他们的方向看过去了。香织她们还是显露出一副感到很不可思议的表情。不知道什麽时候人已经回来的缇奥也一样，就像是什麽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微微地就歪着头。
然後，阿一和月就悄悄地竖起大拇指了。
「啊，难、难说说是月小姐用魔法将记忆⋯⋯」
一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就觉得既感激又感到很抱歉。终於是恢复正常的希雅，提心吊胆地就从屍山上下山了。
「呃，那个，缪酱。真的不记得了吗？」
「唔溜？」
希雅定睛不动地在凝视着缪。缪摸不着头绪地回看回去。盯～～～。摸不着头～～～～绪。
「⋯⋯希雅姊姊？」
「对不起，缪。我没事」
阳光般地一笑後，希雅就朝阿一他们的方向迈步了。途中，缪就按着胸口吐露出「呼咿～っ」地感到紧张的气息──
希雅突然间就一个回头。真的就来了一个很出色的『不倒翁摔』了。（注：不倒翁摔，就缪的演绎就是绕个圈不让希雅看到表情跌倒在地）
但是，缪可不是那种装门面用的魔王之女！就在希雅回头时，人就已经露出莞尔的笑容迈开脚步了。希雅「嗯」的一生点了点头再次迈开步伐──
啪。（注：瞬间回头的声音）
笑嘻嘻
⋯⋯嗯。
呼～
啪啪！！
笑容满面！！
⋯⋯呼～。
缪～～，爸爸啊っ。
「你们，在玩什麽？」
「啊，对不起，阿一先生」
就在向阿一做出回答的希雅的身後，缪按着胸口。似乎人都还没进到大迷宫心臓就扑通扑通地吵闹个不停了。完全不是那种兴奋雀跃的样子。蕾蜜雅妈妈传来小小的一个赞了。缪显露出战士完成了任务一样的表情回以一个赞了。
「那～个，各位，没有在入口处看见什麽吗？」
希雅用笑脸询问了。明明是笑脸，但在被眯起来的眼睛的深处，却是锐利到就像是一名在确认真伪的老练刑警一样。爱子和昭子哆嗦了。雫无意识地就移开了视线，然後就被雾乃投以一个叱责的眼神。
希雅的眼睛一下子就眯得更细了。
「希雅酱，刚才是怎麽啊」
「是身体不好吗？今天的观光就暂停吧？」
「哎，怎麽可以！义母大人义父大人，对不起。不管怎麽说，在各种意义上真的很对不起」
总觉得，希雅似乎察觉到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被窜改掉记忆，而是这种事情就这麽处理吧。说到底，虽然不想去窜改家人的记忆，但就因为要顾虑到希雅才会贯彻这种温柔的谎言。
希雅虽然感到很不好意思而使脸颊微微地红起来，但自己都还被缪给关心了。就顺着这个谎言，这次就维持住理智了。
对於希雅的那副模样，使家长～们都投以温柔的眼神。连月她们都像是在安慰希雅一样靠近过去了。
已经没事了之後，一行人终於就在莱森大迷宫内前进，来到有着立体彩绘一样的阶梯地点，就展开重现过去了。
但是，这时候发生了阿一和香织很痛恨的失误了。
「说起来，远藤那家伙，是一个人攻略完这里的吧」
「啊、好像是呢。要稍微看一下吗？自从决战过後，也经过一段时间了呢」
香织调整过时间展开『重现过去』
一段时间後，就有一名全黑打扮全副武装的男人──浩介的身影被放映出来了。
决战过後，即使是在隠形的状态下自己都会被认知出来的郝里亚的姐姐──拉娜茵菲⋯⋯向爱慕的拉娜告白了。但是，作为考虑交往的条件，就被告知要他去攻略大迷宫和弄伤阿一这种很鬼畜的事，而前来实行那个。
某种意义上，面对可以说是鲁莽的挑战，浩介也一定很紧张而就在阿一他们的注视下，只是，浩介的模样总些奇怪之处。嘀嘀咕咕地在自言自语起来。
是在说什麽呢，试着仔细去倾听时⋯⋯
──尿裤子的兔子女孩⋯⋯兔人族原本就是很懦弱的种族⋯⋯我想没有其他人了⋯⋯诶，也就是说，是这麽一回事吧。希雅小姐，就在这里──
「远藤我要宰了你，要干爆你！！」
「冷静一点啊希雅っ」
希雅酱再次失去理智了。将多琉根扛在肩上打算来个转身，这时就遭阿一急忙一个剪住。但，在希雅的臂力面前人还是被一步步拖着走了！
连月她们都一起发出哇～～的声音扑过去试图要去阻止却都一起被拖着走了。最终就连家长们都加进来变成了一条人体绳索，但为了对浩介封口而让内心沸腾起来的Bug兔是无人能阻的！
「远藤啊啊啊啊，浩介介介介介介介」
「冷静点啊啊啊啊，真的就变成像是狂战士了啊啊啊っ」
之後，在答应会抹消浩介的记忆下使希雅才恢复了理智。
实际上，是否有这麽处置呢⋯⋯
当同班同学，向浩介询问起去攻略莱森大迷宫时的事情时，从一开始的地方变成「莱森⋯⋯入口⋯⋯呜っ，我的头っ」的情况就能够推断出来了。
不管怎麽说，就算莱森大迷宫的主人不在了，但这个地方似乎还有办法能够不断地去削减希雅的理智值。正可以说是所谓的鬼门关吧。
话虽如此，这次也有一点目的在。因此，便继续在莱森大迷宫观光了。
阿一他们就一边使用『重现再生』一边往深处前进了。


◎托塔斯旅行记⑪
在狂暴的希雅大闹一番平息下来之後。
还是不要去参观莱森大迷宫好了，现在就用水晶钥匙，配上月的魔力强行转移到最深处去吧⋯⋯
阿一的这项提议，遭到香织、缇奥、雫、爱子、缪四人断然拒絶了。似乎就因为无论如何都想要共享只有阿一和月，以及希雅三人所体验到的『心意相通的感觉』
「倒不如说，我们照流程去攻略也能取得重力魔法吧？」
「就是呐。会有一种事到如今的感觉。或许正是时候啊」
「是啊⋯⋯妈妈我们有阿一你们守护，就来试试看吧？」
「诶っ？唔、嗯～，我是有一种做不太到的感觉⋯⋯」
「缪也要喏⋯⋯」
不知为何，阿一的眼神一遇到在交谈着的香织她们就游移起来了。显现出在想事情的模样，显露出「唉，没问题啊⋯⋯不会有问题吧？」这种很罕见很没自信，又或是感到很不安的表情。
「你喔，阿一君你担心太多了啦。我们，没有那麽弱吧？」
「不，嗯，呃，是啊」
话说的总有些含糊。就总是很胆大又无畏甚至很泰然自若的阿一来看，任谁都会大吃一惊。
雫的板起表情起来了。
「明明在奥尔库司都没有露出那种表情⋯⋯这就表示必须要小心了呢。所以爷爷你们！不要做暖身运动了！不要说出那种『哎～，只有雫好～狡猾喔』这种话喔！乱来的话我真的会揍你们的喔！」
八重樫家的众人显得非常不满。好好的一个大人真的就在对女儿（孙女）发出嘘嘘地这种嘘声。
向那样血气方刚八重樫家浮现出苦笑的同时，现在很理智的希雅开口了。
「嗯～，就实力而言虽然不会有问题，但⋯⋯但是，这座迷宫具有一定时间会改变内部构造的机能」
「诶！？是这样吗？」
「是的。具有会了去看并嘲笑在相当映射後，做了一场白工的挑战者的机关」
「太恶劣了！」
「因为密雷迪就是这麽王八蛋！」
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我们连路都不知道喔～，接在希雅的後面，阿一也带着苦笑感指摘着。
「本来，会在参观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打算使用转移进行移动。正常进行攻略我想最少要花上一周间喔」
「⋯⋯嗯。因为现在有罗针盘，顺利的话或许能很不费劲地就到达终点？因此就不知道攻略会不会被承认」
香织她们，原来如此地点了点头。这样一来，就套以姑且就靠罗针盘前进，要是攻略不被承认或是太花时间的话下次还有机会，这种心情下结论了。
就这样，阿一便用罗针盘指出路线，在香织、缇奥、雫三人打头阵的队型下开始参观起莱森大迷宫了。爱子则是和缪一起在後方参观。似乎不太有自信的样子。虽然缪是「I'll Be Back」这麽地在燃烧着斗志。
「月，能拜托你在这附近重现过去吗？必要时拿走我的魔力也没关系」
「⋯⋯嗯。没问题。就交给月小姐我吧」
现在，就魔力能与神匹敌或之上为傲的月来看，就算是处在会让魔力雾散掉的莱森内都可以强行行使魔法。
话虽如此，要像在奥尔库司迷宫时那样经常发动一边追寻过去的影像⋯⋯到底要这麽做是不可能的。
但是单就『重现过去』这项魔法，就会依照回溯时间的比例而消耗掉等比例的魔力。要显现出超过一年以上的景象，纵使是现在的月都是不可小看的消耗量。另外，还有吸走阿一所拥有的魔力。
月鼓起干劲，一边舔着舌头一边开始积极性地重现过去了。
看起来要比平时更有干劲不是错觉吧。因为不能吸～。那是日课不是问题。理由就一个。不只是阿一的请求，也是月想再看一次。那段令人怀念的景象。
──啊哇哇哇っ
有兔耳的前端的兔毛被墙壁上飞窜出来的旋转飞刃唰地削掉，而颤抖起来的希雅。
──呜～，总有一种很讨人厌的预感～
也有在用战战兢兢的模样，不慌不忙地往四周放出视线的希雅。
──呜呀！？
阶梯变成溜滑梯，沾满黏答答的液体而跌倒。後脑杓猛烈一撞而痛到不能自我的希雅酱极为珍贵。
──你，你这只冒失兔！快滚开！
──对不起～，但是我动弹不得啊～
以Ｍ字开腿滑落，就这麽用那丰满的屁股往阿一的脸上一骑的兔子小姐真的很令人感到遗憾！
就连之後也一样，挨了一记铁盆的直击使脸上沾满了不明的白浊液，或是不断中招挨了好几记的铁盆攻击而不要不要的希雅兔。又哭又闹，对密雷迪的文章感到很火大⋯⋯
「好让人怀念啊～」
「⋯⋯好怀念～」
阿一和月，用非常满足的表情相互点头了。显露出，彷佛就像是见到了长年不曾见过面的老朋友一样的氛围。
顺便一提，这场『希雅酱令人怀念的残念秀─』本日已经是第二回了。第一次就不用提了吧。就是在莱森大峡谷相遇时的过去影像。当时就因为阿一的冷漠对待使任何人都有反应，心情好到皆受不了那种残念感。
「残念的希雅酱，果然很可爱呢」
「真是的，这时候希雅酱不在吧⋯⋯」
菫和愁莞尔地露出了笑容。同时，酝酿出一股在想念已经见不到女儿一样感到寂寞的氛围。
「哇，真的是一位非常残念的兔子小姐呢」
「和我们初次相遇时，已经是Bug的产物了呢」
「妾身已经极限呐。还留有一点残念的味道喔」
「啊，我那时候也是呢。在乌尔见面时就已经被相当潦草地对待了喔」
一拍。香织她们就相互而视，莞尔地。
「『『『残念兔不错呢～』』』」
对吧～♪　这麽一句彼此点了点头。
连缪她们也一样，其实都用微笑的样子在看着可怜到不行的希雅。「好遗憾喏～」「啊啦啊啦，遗憾地很可爱呢」「现在想想真的很残念」「但是，是好的残念」「是近年少见的残念」「是这十年来最棒的残念了」「变化丰富，又恰到好处的生气是很优质的残念」等等，在交换着从某个地方听来的感想。
「那、那个，各位。都太过残念残念地在连呼了呢⋯⋯」
让兔耳嗡嗡地慌乱着的同时，希雅用板起脸来的表情将抗议的话语说出来。但是，
「啊，好狡猾！是老套的陷阱呢！」
从上方咕噜咕噜滚下来的大岩石，使香织发出「我在电影中有见过喔！」的一句话来之後，便情绪有点激动起来分解了。
这次，虽然立刻也有一颗会洒落溶解液的金属球体滚落过来，但还是抵抗不了分解。
在过去的影像里，
──哇～～嗯っ，死掉的话会出现妖怪的！
希雅还是一边发出很可怜的悲鸣和牢骚在奔跑。然後就在逃脱路线的前方，阿一用将匕首往墙壁一插的情势换得九死一生了。
另外，月则是被阿一很慎重地抱着。看着当时边哭边发牢骚的自己，现在的希雅，
「⋯⋯我，还真是残念呢」
眼神空虚了。「那种金属球用拳头就不能粉碎还算什麽兔子っ」地咬牙切齿着。
看见那样的希雅，使菫噗哧地微微地笑了。
「尽管如此──『我絶～对，会得到帮助而让你迷上我的喔っ』。希雅酱，真是不气馁呢」
希雅的兔耳一下子就竖起来了。视线转动起来时，菫那温柔的眼神就在看着希雅。很令人感到不好意思，使希雅扭扭捏捏起来兼做要掩饰过去而发出声音了。
「浩介先生在这附近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说的也是。明明也有看到那家伙来攻略，不知不觉就把人给忘了。希雅，干的好。回忆的好啊」
「我死都不会忘记的。直到那家伙的记忆远去为止」
认真的希雅非常有魄力。连浩介那前所未闻的毫无存在感，似乎都赢不了瞳孔都睁开来的Bug兔的执念。
「因为他是下任的郝里亚的族长。不像样的模样我是不会认同的喔！来吧，月小姐！拜托你了！」
「⋯⋯嗯っ，就交给月小姐我吧！」
设定时间轴～，重现过去ＧＯ！
「⋯⋯嗯？嗯嗯？」
月吐露出困惑的声音。浩介不在。就连阿一环顾四周都没看到人。
「⋯⋯时间轴，搞错了？」
那种事情应该⋯⋯这麽想的同时，就在月重新去重现过去的那个瞬间，在过去的影像里有一个大岩石滚出来了。
於是，
──唔嘶っ，咿库っ⋯⋯心好痛啊。很想索性就消失啊
「哇欧っ，有了是远藤！」
欢迎光临。在通路的尽头三角座着。虽然一身的黑装束，但浩介君的到处都破破烂烂了。
该怎麽说呢，比起衣服精神显得更为破烂。很自然地就在哭。眼睛已经死了。看样子已经是在做过後，明明是过去的影像但似乎却有着会让人去无法意识到的存在感。就如他的话所说的那样，现在就快要消失掉了。
「っ喂，现在不是做那种事情的时候了吧！站起来远藤君！咕噜咕噜要来罗！」
香织忘了这是过去的影像焦急地大声起来了。
彷佛就像是对此有了反应一样而把脸抬起来的浩介，就用空虚的眼神往大岩石一看，一拍。当表情显露出糟了っ！？的时候──
──来吧！我的分身们啊！以其身为盾！
一瞬间摆出Pose。人就在站通道的正中央，以抱着胳膊模样只有右手放在脸的前方。当然也没有忘记要把装备起来的太阳眼镜顶起来！明明大岩石都已经来到眼前了却都没忘记要来一个转身！
砰砰砰出现的三名分身一瞬间就把大岩石挡下来了。在莱森的分解作用下分身虽然马上就雾散开来，但就用争取到的时间一口气翻过身子。
「⋯⋯明明有时间摆Pose的话逃走就好了」
「月，别这麽说啊。那对深渊卿是必要的」
对深渊卿是必要的！
看来刚才那个『在失落的浩介』似乎只有在休息时探头一下下而已。深渊卿的业的深度已经是处在等级Ⅴ的状态。随着时间经过能力也会得到提升，连言行的痛度也会大增！
──密雷迪・莱森啊！远古的守护者哟！我深渊会吞噬知晓的一切！
「噢、ｏ⋯⋯ａ～」
发出呻吟声来的人是愁。双手掩面蹲了下来。从脖子到耳朵整个变红了。
「唔、喂，南云愁！你怎麽了！」
智一用惊讶的样子去攀谈，但愁拔拔没有回答。似乎不只如此的样子。菫妈妈其实正用丑陋的表情在看着丈夫！好像非常冷嘲热讽地在开心着！
──库库，如大岩石一样天真。唔っ是金属球！？哼，一般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吧⋯⋯
「哇啊啊啊啊啊っ」
「没事吧！？」
──好吧っ，有种就来啊！我最喜欢修罗场了っ
「够了停了啊啊啊啊っ」
「阿一君！你的父亲怪怪的！不，原本就很怪了⋯⋯现在变得更怪了！」
「啊，你放心吧，智一先生。因为我的内心也是那种感觉」
「亲子全都怪人吗！？」
那是没办法的事。不论是愁或阿一，都是那种内心深处都拥有一个深深锁上的封印箱的人种。深渊卿，则是很容易将那个封印箱给解封掉的人。
愁的内心里，有位穿着黑歴史Ｔ恤前来的年轻时的自己正「你叫我？」地在探着头。阿一则因为是与真正的深渊卿有过对战经验的人，所以才能将「你在叫我吗？又在叫我了吧？」这麽在诉说并爬出来以厨二Ｔ武装起来的自己，给成功地勉强反击回去。
在没有解开封印临界范围内，享受着深渊卿的冒険⋯⋯这个就这麽掠过，不用再说下去了。
「呐，老公。刚才，你是怎样的心情呢？以前，你不是最喜欢『哼』地在笑吗！假日找你出门会说出『我⋯⋯有不得不去做的事⋯⋯』这种带有涵意的话其实根本就闲闲没事做，之後你就会想办法找理由来邀我呢♪」
「住口啊啊啊啊っ，在儿子面前不要讲那些在刚开始交往时的事情啊啊啊啊啊啊っ！！」
菫捧腹大笑着。愁双手掩面噗噜噗噜地在颤抖着受着很重的伤。
「呐，老妈。刚开始交往时⋯⋯」
「当然，早就国中毕业了喔。是在高校二级的时候吧。这个人，很常⋯⋯」
「这、这样啊。但是老妈，别再继续下去了」
「呵呵っ，打算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我～。好可爱啊～」
「真的该停了喔！老爸的精神已经快完了！」
愁爸爸终於用三角座把脸整个埋起来了。智一则用难以形容的表情在安慰他，虎一用领悟一样的表情表示理解，不过，愁却把自己关在坚硬的心房里了。
像ＢＧＭ一样深渊卿的JOJO台词回荡着⋯⋯
「该怎麽说呢，义父大人和义母大人的感情真的很好呢～」
「是呐。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看起来比较像好朋友，真的很不可思议呐」
「爷爷奶奶光是看就很令人开心了！」
「平时看就很暖心呢，呵呵呵」
希雅、缇奥、缪、蕾蜜雅的话连香织她们都表示赞同。这对夫妻，真的总是非常欢乐。
看着菫用手指在对精神以死动都不动的丈夫戳呀戳的在玩的同时，薫子和雾乃，以及昭子也开口了。
「⋯⋯在香织她们不在，为了捜索而召开的『家长会议上』上碰面时，二人都给人有一种相当『能干的人』这种印象。呵呵，确实现在看来很欢乐呢」
「真是的。虽然取得领导权的是美耶酱她们，但其他细节的部份真的有好好注意到的⋯⋯」
「简直就是家长会议的缘分上的有力人士呢。托二人的福活动起来很顺利」
虽然不显眼，但该做的时候就会去做。会若无其事去处理必要的事情。一回想起当时的南云夫妻，对於很怀念地在聊天着的母亲们，使香织她们都「嘿～」地很感兴趣到睁大眼睛了。
「但是，比起当时『认真又能干的二人』，我比较喜欢现在的二人哦」
雾乃，看着各方面在被玩弄而恢复过来的愁、和砰砰地在拍着他的头的菫显露出了微笑。薫子也同样露出微笑的表情继续往下说了。
「是啊。看着看着我们这边会不好意思了就很困扰了」
是终於注意到四周都是微笑一样的气氛了吧，菫和眼睛还是死掉状态的愁吓一跳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们已经是进到二人世界了吧。
「⋯⋯嗯。我和阿一，也要变成像那二人一样的夫妻」
「想变成跟老妈一样的太太就饶了我吧？月这样子就行了」
「！阿一⋯⋯」
「月⋯⋯」
「好了好了，你们二位！不要进入二人世界哦！对吧！」
在牵起手来酝酿出甜蜜气氛的阿一和月之间，一把大剑就咻地介入进来了。宛如，要把将两人给裹住的爱心给劈开来！这样在形容。
「阿一君和月，要看一下ＴＰＯ！真是够了っ」
配合被晾在一旁的女儿，智一也用不满的语气附和了。
「有这种父母，就会有这种儿子。真是的っ」
然後，时机正好显现在墙壁上的文字⋯⋯
──呐呐，现在的心情怎麽样啊？是怎样的心情呢？小笨蛋（注：小笨蛋，这里的原文是プークスクスッ，指的是网路用语「wwwww」这种嘲笑声）
「『你很吵耶！！』」
白崎父女很出色地和声了。
──哇哈哈哈哈哈！！来啊，解放者！居然能让我这深渊身受重创。给我滚过来っ。哼，哼哈哈哈哈！！
「『吵死了っ！！』」
南云父子也很出色地和声了。
「⋯⋯呐，是不是差不多前进了？」
在雫交杂着叹气的声音吓，使一行人终於往前进了。
之後，便在观摩香织和雫、缇奥在与格雷姆骑士战斗的情况，可以说不出所料吧，被丢回到最初的房间（因为重力魔法で而处在浮游状态下所以没有受到伤害），一边再次接受性质恶劣的地雷行陷阱山，和密雷迪呐会抚逆人的神经一样的文章的猛攻一边在往前进。
可以说不愧是三人吧。身上虽然没有伤害，但⋯⋯
──现在，絶对吓一跳了吧！？对吧！？超害怕的～♪
──恭喜攻略完陷阱了！完全没有意义呢！噗──ッ
──啊咧咧？是怎麽了，露出那～种气氛了！已经老了啊？噗噗
「『『啧』』」
不只香织，连雫和缇奥居然都砸嘴了。
「雫会砸嘴好新鲜啊」
「请看。雫小姐的眼神。都变成随机杀人的眼神了喔」
好像谁都可以砍了⋯⋯不想看到这样的雫小姐！使希雅在颤抖着。在一旁的爱子，则一看到缇奥就在发抖了。
「缇、缇奥小姐的那个表情，我第一次见到⋯⋯」
「⋯⋯缇、缇奥～？　眼睛变成竜眼了。冷静──」
「啊？怎呐？有什麽要抱怨的吗？」
「⋯⋯没有」
「月姊姊都闭嘴了！？明明是缇奥姊姊！？」
不管怎麽说，能得到共鸣真是太好了呢！这麽使阿一、希雅、月都相互点头了。
然後，
──我⋯⋯已经受够了⋯⋯
是深渊卿模式来到极限了吧。似乎回过神来的浩介眼睛死掉了。横倒在地面上动都不动。
正巧，就是过去的阿一他们依偎在一起休息的地方的旁边。阿一的两旁就抱着两朵楚楚可怜的花儿，和不知道从哪散发出来的平稳气氛相比较，就已经不用去说了。
浩介的精神已经是满身疮痍的样子。气力的泉源似乎已经结枯竭了。顺便一提，因为陷阱的关系肉体也已经是一块破布。体力也好像来到极限了。会吐露出放弃的话语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
──就是啊，已经想回去⋯⋯不，回去也不行吧？连出口在哪都不知道
嘀嘀咕咕，持续在嘀嘀咕咕着的浩介很不寻常。即使恢复理智多少经不正常了。总觉得就和在奈落里在发抖的阿一很相像。
──明明好不容易才活下来⋯⋯要死在这里了啊。我，真是傻啊
「远藤⋯⋯」
阿一用很困扰的表情在看着心灵受到摧折的浩介。
──哎～呀哎～呀っ，你这个笨蛋～！！嘻嘻嘻嘻嘻っ
「密雷迪迪迪迪迪迪迪ッ！！」
面对毫不留情在补刀的文章，使阿一不知不觉声音就粗暴起来。
不如说，文章和现在的浩介很相衬⋯⋯
很仔细地想想之後，对香织她们密雷迪的文章也是这样。明明密雷迪都不在了，但为什麽能看见这麽有真实感的文章会浮现出来。
或者说，说不定是用魂魄魔或什麽去感知挑战者的状态，然後会根据情况自动选择让某段文章浮现出来。制作出来的肯定就是奥斯卡。真是个令人害怕的古代链成师。
──是啊，反正我就是蠢。谁都不会去注意到的废柴⋯⋯⋯肯定，回到地球时也一样，大家都不会注意到我人不在了⋯⋯
「远、远藤啊～，你这家伙啊」
「请原谅我点名时常常会忘了你っ，远藤君っ」
面对太过令人哀伤的自言自语，使阿一他们的眼角都含泪了。爱子则忏悔似的在呐喊。
──嘿嘿っ，明明是这种如漫画一样的人生⋯⋯肯定，即使变成漫画主角也会是南云，我则露不了脸⋯⋯
「因为听起来很真实っ，就别说那麽悲伤的话了っ」
阿一不禁就说出话来了。菫，向很难得会露出受不了的模样的儿子「冷静一点。这是过去的影像吧」这麽吐槽了。
其实几年後，在莉莉安娜所画的自传漫画（各方面都有美化＆角色版）里浩介虽然也有出场但⋯⋯明明有出场，却不知道为什麽只有脸被浏海遮住。特别是，在莉莉安娜画画时，因为完全没办法回忆起长相⋯⋯并非如此。肯定。
──是很自然，只要一个想被人注意到的人生⋯⋯
「远藤啊～～～っ！！」
「⋯⋯嗯～～～っ，加油远藤！」
「浩介哥哥加油喏！」
「远藤君っ，起来！站起来！」
「远藤君っ、你是一个很难干的人喔！」
「浩介啊っ，你是要放弃拉娜吗っ。展现一下男子气概呐！」
「我已经，不会再忘记点你的名了っ⋯⋯大概！」
「你是郝里亚的下任族长吧！请你展现出你的毅力！」
与家长们难以言喻的气氛相反，阿一他们有如遇到因幡一步登天的故事那样显得很热闹。
於是乎，那样的声音不可能会传达的到吧，但⋯⋯浩介的眼睛微微地发亮了。
──嗯？南云是主人翁？　⋯⋯仔细想想，我要是死在这里拉娜小姐就有会被南云给带走的可能性？
「不，我才不会」
「现在是不会，但当时的拉娜小姐是处於随时都在发情的状态。不如说是郝里亚的所有女性」
到了见缝，就会对希雅发动集团战的程度，郝里亚的女性们想要得到老大的宠爱。
──拉娜小姐⋯⋯我的拉娜小姐遭到魔王的毒手っ
「不会听人说话喔」
──不行不行不行っ。不是能在这种地方睡觉的时候了っ。现在，就连这个瞬间，拉娜小姐说不定就在被袭击啊っ
「⋯⋯我认为，我有必要去跟远藤聊聊对我的认识」
阿一的眼神变成魔王了。会被袭击的不是拉娜是浩介的可能性很高！（注：这里发生的事就是深渊卿篇中阿一为什麽老会用拉娜去整远藤的主因）
虽然人还很虚弱，但浩介却带着点亮光芒的眼睛爬起来了。
浩介虽然展现出毅力，但，喔呀？样子看起来⋯⋯
──！？　っ，为什麽直接有声音朝脑海里来⋯⋯
──哼っ，吾的半身哟。想要力量吗？
──你、你是っ，难道っ
──诚然。吾之名是深渊卿『浩介・Ｅ・深渊卿』！
──深、深渊卿⋯⋯
──现在，吾再问一次。吾之半身哟！想要力量吗っ
──啊啊⋯⋯我想要。想要力量！想要被拉娜小姐认同的力量っ。要有能彻底从魔王那里守护拉娜小姐的力量っ
──库库ッ。终於愿意接受吾了啊。好！就一起前进吧！深渊是不会有尽头的！
顺便一提，不是脑内对话。是很正常，浩介一人饰演两角。类似单人艺人。在没有其他人的大迷宫内。
所有人都显露出「哇啊⋯⋯」这种看到不该看的表情了。不如说，实在看不下去了。浩介君被逼入困境的情况不是半吊子的程度。
虽然似乎是由於异常压力而是创造出另外的人格，但现在，正亲眼目睹到那种景象了。
姑且，现在的浩介不是双重人格，一定能恢复正常的吧，不过，这却是一副会让阿一他们都说不出话来十分沉痛的景象。
「阿一。回去後把浩介君叫到家里来，来场男人的交谈吧」
「没错啊，老爸。就做得，温柔一点吧」
南云父子，用过去所没有的温柔表情在注视过去的浩介。
然後，再次变成深渊卿站起来的浩介就连自己在给予自己伤害的同时都还不停在冲刺，香织她们也很顺利地在攻略，顺便一提也充分地享受了快二小时过去的希雅的残念感。
在内部构造还是具有会持续改变的特性的缘故下，经过了几个小时都没能通关，最终，就以水晶钥匙转移到最後进行BOSS战的空间了。
「要是能确实攻略，打倒BOSS被认可就好了⋯⋯」
「对呀，小雫。因为在其他的大迷宫都能够抄近路，可能性不会是零喔」
「嗯⋯⋯的确，最後是要和巨大的格雷姆战斗吧」
展开传送门的同时，不知道为什麽阿一全力移开视线了。
「是密雷迪・格雷姆吧。很强喔。不会直接使用重力魔法这点，现在想来感觉是被手下留情了⋯⋯」
「⋯⋯嗯。或者说，是为了最终那刻才不使用能力的也不一定。但是，天花板整个掉下来，或操控骑士格雷姆⋯⋯很强」
就这样，月＆希雅将感想给说出来。希雅一句「这麽说起来」时，就像是现在才注意到一样用拳头击掌了。
「密雷迪不在了，会变成事半自律型的格雷姆吗？好像，阿一先生有更改过配置对吧？」
「谁、谁晓得。远藤攻略完成後⋯⋯我不知道当时的远藤会被逼入到如此的困境。以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攻略者会是个问题⋯⋯」
「⋯⋯以为？为什麽，阿一。你从刚才开始样子就怪怪的」
「没事，没什麽。我是这麽认为，就加了一点手脚。啊啊，只是一点点，吧」
阿一先生，还是全力将视线给移开来不和任何人对上。
就连感到讶异的同时，要维持一直在被雾散掉的传送门也很辛苦疑问就先抛诸脑後，所有人就冲进去了。
只不过，没有必要再次将疑问说出口。因为答案，就出现在眼前了。
「『『⋯⋯』』」
香织、雫、缇奥愣住了。
在广阔的空间里，有着无数的浮游块⋯⋯那就好。因为就跟听到的一样。
可是，只是可是。
这就没听说了。
从背後三对的机械翅膀那里喷出轰然作响的光芒，满载着兵器⋯⋯没错，在地球上所看过具代表的机器人动画类似机◯动战士的巨大格雷姆是存在的！
与阿一，用很自然的动作在展开三层八点结界的同时，抱着胳膊摆出JOJO立的新格雷姆先生的踢击啌，就咚啌！！这麽一声轻快地作动了。
从背面伸展出来的手臂，与肩膀上的炮塔接合了。
──８８ｍｍ电磁加农炮・二门。准备完～～～成
双腰上的巨型电钻叽哩哩哩地开始在旋转，同时被分成四等分从里面显露出六枝炮身。
──可变式３０ｍｍ格林机炮・二门。准备完～～成
胸部装甲滑动开来，从里面显露出如蜂巢一样的武装。
──热源追踪式飞弹・一百二十发。准备完～～成
是谁弄出这种东西来的。
理所当然，犯人就只有一人。
香织她们，叽哩哩地就像是忘记上油的机械回头了。
脸上写着。「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些字。
阿一，很顽固地不去对上视线，可是却直截了当地，说出必须说的话了。
「看前面。──会死的喔？」
就在那个瞬间，暴虐的音色大大回荡开来了。
同时，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っ」
「阿一你这个笨蛋啊啊啊啊啊っ」
「竜、竜化っ！！」
就连悲鸣、咒骂和焦急的声音也响彻开来了。
闪光、爆炎和冲击在蹂躏着整个空间。香织用分解翼和雫一起采取防御姿势，缇奥则用黑鳞在防御的同时一边在娇喘着。
「⋯⋯阿、阿一先生？那是怎麽一回事？和我们战斗时完全不同。不是稍微动了一点手脚的程度吧！」
「是超级密雷迪Ｇ」（注：Ｇ是格雷姆的意思）
「原来如此。我听不懂」
在言谈之间，缇奥遭到吹飞了。啊哈～～嗯地发出苦闷之声的同时，黑竜的庞大身躯就砸进墙壁里。自豪的鳞片都破破烂烂了。
另一方面，香织这边可以说不愧是分解防御吧。虽然精湛地将弹幕给防御下来，但处在无法动弹的模样之下。
然後，超级密雷迪Ｇ是感到不耐烦了吧展现出新的动作了。摆出JOJO立并将右手一挥时，手臂便发出咔咻一声往电磁加速式Pile Bunker变形了。
一边使被背上的演出喷射出如流星一样的的光芒一边在突进。
「香、香织！快逃啊啊啊啊啊啊っ」
「阿、阿一君！没问题吧！？」
白崎夫妻非常慌张。阿一强而有力地点头了。
「请放心。过去，我就有用过相同方法突破了那家伙的分解防御。纵使是香织，也赢不了我所自豪的超级密雷迪Ｇ的必杀杭之一击」
「不是那个意思！」
很罕见地连薫子妈妈也全力吐槽了。心地善良的缪发出了「快逃啊！香织姊姊！死命逃～～呐喏！」的警告。
香织也感受到正发出火花来的巨大Pile Bunker的气息了吧。以慌张的模样伴随着雫一起从银翼之茧背後逃脱出去，就这麽神速脱离了。
紧接着，伴随着轰鸣声能将一切都分解掉的凶恶防壁，正中间轻易地就被贯穿了。
「南云一你っ，你这家伙把香织啊啊啊っ」
智一爸爸扑向阿一。菫妈妈也「香织！小雫っ。快回来～～啊っ」地在呼喊着。但是，好友搭档并没有放弃。
「我才不会被你干掉的っ」
「要上罗，小雫！」
不知何时香织和雫就出现在超级密雷迪Ｇ的背後。各自，施以分解的斩击，和空间断裂的斩击，夺走了超级密雷迪Ｇ的两只手臂。
噢噢！！虽然发出了这样的欢呼声⋯⋯
「哼，太天真了。是身体庞大的缘故被产生出许多的死角，以为我会忽略吗？」
「⋯⋯阿一，你是站在哪边的？」
超级密雷迪Ｇ的三对翅膀凸起来的部分被清除了。类似三角柱一样的它们，紧接着，就飘浮在空中快速地向後方翻转将前端对象前方了。全方位兵器很浪漫！
「等等っ！！？」
「不会吧！？」
咻咚咚咚咚咚地放出步枪弹的风暴。香织以神速回避。雫则召唤出黑刀群就像束起来的花瓣一样，同时让所有的黑刀发动起空间断裂『闪华』
『真是够了っ、主人哟！你做得太过头了吧！』
缇奥一边吐露着那样抱怨一边回归了。为了把超级密雷迪Ｇ的动作封住，就用黑竜的巨大身躯扑过去，但⋯⋯
「什っ，是光◯军刀！？」
大喊出来人是愁。就如他所说的那样，超级密雷迪Ｇ一把抓起被收纳在大腿处的两把棒子，然後很帅气地挥舞起来的同时就展开光束◯刀了。
「以昇华魔法来让最上级的火焰更加高热，还用重力魔法去压缩了。要再现出来真的费了一番功夫」
「⋯⋯阿一要我去帮忙的那个，就是这东西」
现在鳞片被剥下来，赶忙拉开距离，看着缇奥被将两把光◯军刀的刀柄对接起来摆出架着枪的JOJO立进行武器变化的密雷迪Ｇ给逼入到困境里去的同时，月的眼神空虚了。
「阿一的壊习惯露出来了呢」
菫显露出抽搐的表情在诉说着。也就是说，阿一具有一扯上物品制作不管怎样都会越走越偏的特性。不如说，是南云家的老毛病。
就连之後也一样，藉由感应型兵器进行空间跳跃攻击，或是⋯⋯
反过来用传送门来让可变式圆月轮进行空间跳跃去对香织她们的攻击进行反击⋯⋯
会卸除掉被砍到的地方，马上连接起来用这种方法来回避⋯⋯
会从几个浮游块那边窜出外部武装去连接，进行武装强化展开如风暴一样的弹幕，或是⋯⋯
右手燃烧的火红⋯⋯
会变形成战斗机模式⋯⋯
钻头⋯⋯
「到、到底会不会做得太过火了？」
「是心理作用吗？感觉雫有点哭出来了⋯⋯」
雾乃罕见地显露出狼狈的样子，鹫三在流冷汗。
话虽如此，不愧是能在【神域】活下来的三人。从那之後有更加去提升实力的话，就永远不允许会被打败了。
习惯了超级密雷迪Ｇ的动作，动摇也平息下来的三人开始展现出心有灵犀的合作了。
香织用神速去翻弄，缇奥用大规模攻击去吸引注意，雫则趁瞬间的空隙一点一点地去砍下武装。被打中香织也会立刻进行回复。
要说是能正面与那三人为对手的对战的超级密雷迪Ｇ很厉害呢。还是说，当去当不会自动的阿一的热情的对手的那三人很厉害呢。
非常微妙吧。至少，深渊卿的挑战，是在部属超级密雷迪配备之前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从那个深渊卿能攻略完成的这个原因才被部属起来的这一点来看，香织她们现在会发出悲鸣不用说就是他造成的。
此外，宛如ＲＰＧ的BOSS战一样，一点一点在采取削弱很成功的香织她们所进行的BOSS攻略战非常值得一看。
以希雅和缪，以及八重樫家为首的人们欢呼声逐渐变大了。不知道为什麽，阿一先生的冷笑也越来越深，月吃惊的眼神也越来越强烈了！
「哈啊哈啊，再稍微一下下喔！」
「以、以为要死了⋯⋯总觉得能行呢」
『哈Ａ哈ａ。臭、臭主人っ。这种东西っ，今後没人能攻略吧！』
因为莱森的特性使消耗很剧烈，香织她们已经濒临极限了。可是，超级密雷迪Ｇ也一样武装几乎都被雫给砍掉，挨中了分解炮击和吐息也处在满身创痍的状态了。
「小雫！缇奥！一口气决个胜负吧！」
「好！」
『了解呐！』
以此做为最後，虽然三人灌注了气势但⋯⋯
王牌的量産才是阿一的本领。
「太天真了っ，你们太天真了！就像把砂糖放进可口◯乐煮沸一样的甜！」
「⋯⋯我说，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啊，阿一」
阿一先生是站在浪漫这边的。
就像是在回应创造主一样，超级密雷迪Ｇ喷出光芒了。闪闪发亮的真红魔力将超级密雷迪Ｇ包覆起来。装甲啪叽啪基地被卸除掉，使得庞大的身躯变苗条了。
超级密雷迪Ｇ变小了两圈。抱着胳膊，洒落着大量的真红粒子，让全身赤热化起来一样闪耀着。
「难、难道说阿一。你⋯⋯」
愁，面对儿子那不妥协的行为，投以敬畏的眼神了。阿一，彷佛就像某个卿一样香喷喷地「哼」了。月小姐的眼神很温暖。显露出宛如，就像是过去的菫看向愁那样那副「好可爱啊」的表情。
「ＨＰ一来到红色区域BOSS就会变强。这是常识！」
「不需要那种常识吧吧吧吧吧吧っ」
当香织的呐喊回荡开来的同时，超级密雷迪Ｇ的身影就随之摇摆了。发挥出惊人的机动性，一瞬就往香织她们迫近过去！二重三重摇晃着的身影，如同过去的诺因。从双手双脚的前端窜出如暗杀刃一样光◯军刀！超香的！
「上吧っ，超级密雷迪Ｇ！去露一手，你的力量っ！」
「阿一っ，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啊！」
『主人哟っ，之後会召开家庭议っ。可别想逃走！』
剧烈的震动，再次在莱森的地下深深地奔窜开来了。也进出了怒吼和悲鸣。
之後，香织她们是否有完成攻略呢⋯⋯
「呐，阿一君。你有反省吗？」
「阿一，是谁说你可以解开正座的」
「主人哟，坐好。用原本密雷迪・格雷姆的程度。可以吧？」
「⋯⋯呜。对不起」
从正座着垂着头的阿一，和在他的附近自爆变成一堆破烂的超级密雷迪Ｇ，以及密雷迪的藏身处没有发光的魔法阵就能够推断出来了。
香织她们的重力魔法取得，好像是还要在更之後事了。


◎托塔斯旅行记⑫
那个男人的样子很惨。
──唔っ，攻破吾的秘奥义了吗っ
呼吸短促到就快要喘不过来，一只手可能是脱臼了动都动不了。
──还不及於吗っ。吾的力量っ
脸整个被从裂开来的额头那里流出来的血弄得模样很凄惨。流出来的血都把黑装束染成黑色，确实是满身创痍。
──已经⋯⋯只能到这里了吗⋯⋯
武器已用尽，只剩一把折断的战术短刀。体力也已经来到极限了。
但是，只不过。
只在心里所立下的誓言，还健在！！
──即便一个人不行，还有我（注：深渊卿的自称是日文的「我」，浩介是用「俺」）
──吾之半身⋯⋯
──就一起上っ，对吧！？
──啊啊，没错。说的对，夥伴！
所以！
不管怎麽看！都像是一人饰两角的单口相声！
──还没っ。还没结束喔！幽深的迷宫之主哟！吾之深渊是没有极限的っ
哎呀，是深渊卿。
使劲一甩那只无力的单手同时摆出无法被阻止的转身不久，深渊卿便挨中了一记密雷迪・格雷姆的铁拳而被揍飞了。
──哇咧っ，噗っ，残像，咕噗っ⋯⋯了！
没能使出残像而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就如文字所描述那样吐血了。
然後，现在的密雷迪・格雷姆因为是无法反映出密雷迪的意识的自律型，所以就被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追击。
虽然拚命地从浮游块往下个浮游块飞窜进行闪避，但那里却有骑士格雷姆的集团等着要Ｋ人。
──等っ、等等っ，住手っ
被围殴了。就这样被揍成猪头。不断地被踹。终於连身上的衣服都快要被剥下来了。
从骑士格雷姆们的包围下保住一命且冲出去的卿呈现出半裸状态。将一身快要破烂掉的黑装束抱在胸前，两眼含泪且东张西望在奔跑的样子完全就是个拼命要从暴徒的手中逃离开来的女子。
面对那种，某种意义上很难看的模样，
「不泄气啊。不愧是远藤，真有毅力」
响起称赞的话语了。
是阿一。
因为过度爆发出激情和浪漫，而开发・配备了系列合作型钢◯风的Last BOSS──超级密雷迪Ｇ的结果，阿一先生将香织、雫、缇奥的大迷宫攻略阻止下来了。
处在暴怒状态的香织她们被逼哭出来而让超级密雷迪Ｇ自爆後，阿一他们便进入到最深处的房间了。密雷迪的魔法阵就设置在那里，但果然由於Last BOSS没有被攻略，使香织她们没有获得重力魔法。
理所当然，暴怒模式倍增了。
要说愤怒到什麽程度，就从那个缇奥，会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对自重与道德，伦理与道理开始说教这点就能推断出来了。没有比会冷静、又很严肃地在说教的变态更可怕的了。
另外，就连香织则是用黑色漩涡如黑洞一样的眼睛定～～睛不动地在凝视，雫则静静地在打磨黑刀这方面，也是非常吓人的景象。
阿一不由得就正座显现出「这下子没完没了了⋯⋯」这种冲击性景象。
而且，同样受到来自家长们和月她们那般难以言喻的视线所折磨的阿一，在缇奥的说教结束同时便将希望寄托在吾等的深渊卿身上了。
那家伙一定可以！肯定能将这种气氛破壊掉！这样。
就这样，参观着由月重现出来的过去，深渊卿ＶＳ当时还很普通的Last BOSS的格雷姆，但⋯⋯
「啊啊，大概被胖揍了快一个小时了，吧」
愁对阿一的意见表示同意了。那表情，果然是强烈地显露出佩服的神色。
父子俩同样，虽然当初都是双手摀着脸从指缝在观看连攻略迷宫都要摆出JOJO立的卿，但现在并没有露出那副模样。
这点，其他人也同样。
那大概是，对卿强烈地要贯彻意志感同身受吧。穷极一切，只是不及，不顾明明是深渊卿模式却四处在逃窜，还很难看地发出悲鸣，明明都挂着两行眼泪了但卿的心中似乎都没有要放弃这个选项。
靠着会让人看不下去的JOJO立的言行在『破壊气氛』，还很出乎意料外地着迷地在看着卿的战斗。
如今，任谁都没有红着脸在对那充满JOJO风的举动去吐槽，而纯粹地在声援着卿的死斗。
「⋯⋯嗯っ。我虽然知道结果但会让人心动雀跃⋯⋯远藤，有你的っ」
「为了喜欢的人而燃起来了呢！加油～！」
可以感受到月和香织都散发出兴奋感，就连雫、缇奥、爱子也都给予声援的同时，同时便提起关於元凶的话题了。
「真的，这麽看着看着就觉得要重新更改鬼畜的条件了」
「之後，还有更加鬼畜的条件在等着啊。一般会委婉地拒絶都不奇怪⋯⋯」
「从当时的拉娜小姐的氛围来看，是我脱口而出的！类似这种感觉吧。到底，不愧是郝里亚」
「我对我们家的拉娜小姐感到抱歉っ」
更进一步的说，通关是不可能交往的。只是，『考虑』交往而已。拉娜大姊姊，要有像某个国家的公主大人一样当个好女人啊，都快要这麽吐槽出来了。
当然，对她本人而言虽然是第一次面对被异性超热烈求爱而脱口而出的，但⋯⋯那种事情还是『又是郝里亚啊』这个缘故了吧。
「但是为了一个喜欢的女孩子真是出色耶」
「是啊。虽然已经好几次见过远藤君了但我完全记不住她的长相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孩子，不过，这麽一看之後已经忘不了了吧──大概」
菫的话，使薫子表示赞同。昭子和雾乃也深深地点了点头。
「其实，直到用这个去看过去的影像之前谁都会有一种『远藤君？他是谁啊？』的感觉，不过，明明是这样却是个很厉害的孩子呢」
「战斗的技术也很出色。都想让他学学八重樫流的里了」
连妈妈～们都颇受好评的样子。愁这群爸爸～们就更不用说了。对浩介的评价直线上升中。
但是，就在这时候，菫忽然纳闷了。
「啊啦？但是很奇怪呢。会让人无法清楚地把长相给⋯⋯」
「这麽说起来⋯⋯就算这样子观看，很不可思议地脸会看不清楚」
「真不可思议呢⋯⋯⋯浏海啦粉尘啦格雷姆啦，每次要去看他的脸都会被什麽给妨碍到而看不清楚」
就连薫子和雾乃，都对那种非常离奇的现象感到纳闷了。
「浩介哥哥，彷佛就像是无脸的神大人一样喏～」
「『『！！？』』」
阿一和愁、菫忽然间一齐看向缪了。蕾蜜雅则是用和蔼的样子去向缪询问。
「缪，无脸的神大人是谁？」
「是一位很亲切大叔呐喏～」
「缪！说详细一点！是怎样的大叔！？」
「？想不太起来喏。所以就像浩介哥哥一样！」
「现在就别管浩介哥哥了！」
「等一下阿一！你认为缪酱是在开玩笑对吧？没错吧！？」
「大、大概，是在网路上看到什麽了吧？对吧？缪酱，是这样对吧？」
「？」
对於愁的问题，有点不明白在说什麽⋯⋯看见缪露出这种呆然若失的表情，使南云亲子的表情一齐抽搐了。
「是某人的恶作剧，絶对是这样没错。但是阿一！为了慎重起见，请你做点什麽！」
「啊啊，没错。那是虚构的吧！但是阿一！为求慎重，做点什麽吧！」
「同意！」
似乎只有南云亲子有了一种直觉。任谁都显露出是在慌张什麽呢这种感到不可思议的表情了。
而，紧接着，在过去的影像中卿发出惨叫了。天花板的板块偏移开来，如豪雨一样掉下来了。
「啊啊，那个啊。我们也很有惊无险啊」
就连在烦恼缪的灵异体质的阿一都忽然回过神来，吐露出感慨很深地话语了。用限界突破和瞬光都只能勉强穿越过去，即使如此都不可能会无伤的『天花板落下』。换言之，Last BOSS必定会拥有的全体攻击。
「咦？但是与我们那时候不同，落下是有规则性的呢」
「⋯⋯嗯。大概，不是由密雷迪所操作，我想是按照事前的设定去掉落的」
就如月说的那样，天花板的板块只是笔直，微妙地错开时间落下来的。换句话说，是类似高速的俄罗斯方块。似乎就变得能够勉勉强强，能够钻过去的样子。
话虽如此，卿早就越过极限浑身是伤了。拼命地在钻过天花板的豪雨但动作还是欠却精湛，终於被那其中的一块给打中了。
发出苦闷的声音吹飞出去，卿往广阔的空间的地面落下。就在快要摔在地板上的尺尺之前，想办法展开在一瞬间展开初一面障壁来缓冲。但是，在巨大的伤害下吐血了。
面对无情地掉落下来的板块显露出絶望的表情同时，连滚带爬，想办法在板块与板块之间扭动身子避开变成地面上的污渍了。
尽管如此，就只是这样而已。被板块的山埋起来，怎麽看都无计可施，更还用尽全力。
「⋯⋯喂喂。那家伙，这下会怎麽做⋯⋯」
阿一的疑问是理所当然的。只看的出来就像是被宣告死棋一样。
然而，
──可恶啊⋯⋯丢脸啊⋯⋯
浩介的嘀咕声响彻开来了。掠过，马上就快要消失一样的小小嘀咕。
可是，却是那种一点放弃都没有具有力量的声音。
──但是啊，就这⋯⋯这点程度吧
──不然，要给那家伙弄出伤口⋯⋯是办不到的吧
就在自律型密雷迪・格雷姆，与骑士格雷姆们从上空进行包围时，焦躁地一股不安的气息就从天花板的板块下面累积起来被倘流出来了。
──因为那家伙⋯⋯南云他⋯⋯什麽都没放弃
「⋯⋯」
──面对束手无策的对手⋯⋯面对神っ⋯⋯即使如此都还是赢了っ
「⋯⋯」
──那麽，我也做得到吧っ
焦焦躁躁地如黑雾一样的东西就从板块的缝隙间流出来。瞬间就将整个地面都掩盖住的那个⋯⋯
──死心到最後吧，就燃尽这道灵魂吧っ
分身，就从黑雾里飞快地现身了。
当然，在莱森的分解作用下让其雾散了。
随即，分身再次被产生出来。
雾散。
出现。
雾散、出现、再次出现。
雾散、出现、出现出现⋯⋯
雾散之後再次出现！出现出现出现雾散出现出现出现出现雾散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雾散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出现雾散──
分身体出现的速度，超越了莱森的魔力分解作用！
以壮烈的意志，在这个最後关头上学会了从分身中产生出分身这项絶技，实现出以压倒性的速度进行増殖！
看见那幅景象，看着因自己的原则在撑持着心灵而奋起的朋友，使阿一──
「哇っ，好恶烂っ」
这样地，吓一跳了。
顺便，
「拔拔っ，好可怕喏～～っ」
缪含泪抱住拔拔了。
因为，那是没办法的事。因为那是从板块的缝隙间沙沙地无限涌出来的东西。眨眼间整个地面就被黑鸭鸭在动着的卿给掩没了。
那幅景象，正是大群的Ｇ。是哈尔崔娜树海的恶梦的再现。
「噫っ。那更加让人厌恶了っ」
「小雫！要保持清醒！那个不是Ｇ是远藤君喔！」
「都差不多吧！」
「会错乱我可以理解っ，雫小姐！那到底很令人同情！」
「又黑，又多，好讨厌！」
「啊啊，八重樫小姐退化成幼儿了！好的っ，魂魄魔法！」
「不要正常！小爱老师！」
「雫哟，真难看啊。我等八重樫流，使用蟑螂的忍术──咳哼っ，杂技或拷问──咳哼，也有寻问之术」
「爷爷！你差不多，该承认是忍者了！不要在呼咙了！」
「为了使雫能克服不擅长的东西，下次就来教你吧」
「我会断絶亲子关系的喔！母亲！」
就这样，就连雫在回忆着在哈尔崔娜大迷宫用爱去面对Ｇ的凄惨过去时也一样，全然觉醒的深渊卿展开最後的战斗了。
以分身为踏板，偶尔会丢出去，以无限増殖压倒性地物量朝密雷迪・格雷姆它们扑过去了。
骑士格雷姆眨眼间就被数十名卿给纠缠住而砸在地面上，或是一齐被卷入自爆粉碎掉。
从骑士格雷姆那边抢过剑和盾，从全方位展开波状攻击去削减密雷迪・格雷姆的武装。
──哼ッ，这个黑铁っ，太硬了吧っ
──连自爆也没办弄出一个伤痕
是亚桑裘姆制的装甲在守护密雷迪・格雷姆的核。虽说威力下降了，但面对即便是阿一的电磁炮都能抵挡下来的防壁使卿咬起牙来。但，同时，
──嗯っ！？这是⋯⋯是这麽一回事啊！
──吹飞吧！
──吾，进行自爆！荣耀於深渊！
堆积起来的天花板的板块弹飞开来了。在透过物量来压制的自爆攻击下天花板的板块被粉碎了。冲过那道粉尘，拿着黑剑黑枪的分身们便往上一跃。
「是这麽一回事啊⋯⋯」
「⋯⋯嗯？阿一，怎麽了？」
面对显露出理解表情的阿一，使月纳闷地询问了。
「没是，是亚桑裘姆制的胸部装甲在守护密雷迪・格雷姆的核。在魔法都使用不了的地方，要破壊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就算要靠庞大的魔力去压制都做不到的」
「⋯⋯嗯。确实」
「在使用不了魔法的地方，用不了魔法就无法通关⋯⋯不愧是密雷迪！好肮脏！密雷迪好污！」
「不，姑且，是有救济措施的喔。你看，我的Pile Bunker也一样，即使威力足够如果是一般的金属杭是会被弄壊的吧，不过那也是用亚桑裘姆加工出来的」
紧接着，分身就用黑剑黑枪朝密雷迪・格蕾姆的亚桑裘姆制的装甲砍了几十回，终於弄出一道裂痕了。就像是要将那边挤开来一样，一点一点地在削去。
香织完全了解地点头了。
「是这样啊！远藤君所拿的武器也是亚桑裘姆制的！是对能将天花板的板块之雨承受下来的奖励，如果能击碎那些板块就能得到对抗用的武器呢！」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你说谎！密雷迪才没那麽有良心！」
「希雅，你，对密雷迪真的很辛辣。不过，我懂你的感受」
就连在进行这些对话的时候，卿都不断地正如饥饿的Ｇ群聚起来在啃食目标持续地在突击密雷迪・格雷姆。
──吾，还有这种程度的力量！？
──涌现上来的这个是⋯⋯
──是吗。这是、这是⋯⋯爱的力量啊っ
那只是深渊卿模式的特性喔。这样的解说，由香织在向家长们慎重地解释着。
不久，分身们终於成功将密雷迪・格雷姆给钉在墙壁上。本体的卿，就在那直线上的浮游块上面，拿着黑枪着陆。因为最後的深入是激烈的。
──接招吧っ，古老的守护者哟！这是吾之深渊流最终究极奥义深渊之门・零───
不管怎样，男孩子不管经过多久都会很喜欢王道或是厨二⋯⋯净是如此，就在不只是阿一和愁这对父子档就连智一他们都「噢噢っ」地兴奋着的时候，浩介・Ｅ・深渊卿的最後一击终於──
──炸◯・击击击击击沉！！！
刺出去了。虽然是很普通的突刺，但在最後阶段大概一定是究极奥义了。姑且，有明确地刺中了密雷迪的核。
看见无力，眼睛失去光芒，被钉在墙壁上的密雷迪・格雷姆，和精疲力尽倒在地面上呈大字型的卿，阿一──
「是山寨吧？」
「山寨的吧」
「山寨耶～」
南云一家很不给面子。确实，就像被拟人化的某高速战舰的小姐。或许还会趁机说出「ＹＥＳ！就让我来展现一下，深渊的实力─！」这种话来。
「总、总之算是赢了！远藤君好厉害啊」
「真的。不愧，被称为是『不经意间就成了人类最强』或是『魔王的右臂』的人呢」
香织和雫，就像是为了修复被南云一家给破壊掉的气氛而这麽说时，就使一阵就像是在看好莱乌电影一样的称赞声被发出来了。
「是啊」
话语虽短，但阿一浮现出淡淡的笑意的表情，却是胜於任何雄辩地称赞了。
「嗯～，但是没问题吗？远藤君，感觉真的是竭尽心力了⋯⋯」
「一动也不动了吧？总觉得就连现在也一样，这样下去就快死了」
畑山母女很担心地在看着躺在地上的卿。
──呜呜呜呜呜，成功了，我办到了⋯⋯好想死⋯⋯呜呜呜呜呜，这样就离拉娜更近一步了⋯⋯一个人来真是太好了⋯⋯呜呜呜⋯⋯搞什麽啊内向的我⋯⋯为什麽要一人饰演两角啊⋯⋯我就是我啊⋯⋯啊っ，这种说法っ⋯⋯可恶っ，就像内心被侵犯了一样⋯⋯我变得不是我⋯⋯所以不是吧，我！不能这麽说！啊っ，又自言自语了！惨了，惨啦，明明卿的模式应该解开了但说话微妙地很JOJO⋯⋯
因伤害而不动，可是，比起身上的伤害内心的伤害更大而不断地在留下滂沱的眼泪，嘀嘀咕咕地持续在嘟哝着的浩介，就在那边。
阿一他们感到佩服的表情「哇ぁ」的一声，一下子就转换成同情的神色了。
话虽如此，伤得很深是事实，手上的恢复药早已用尽，那麽浩介到底是怎麽从这边往前进，然後回来的呢。
正当在所有的守望下，答案就到来了。
一名骑士格雷姆再生出来，咔叽咔叽地向浩介接近了。
只用眼睛动起来去确认就使浩介的表情铁青起来。处在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的极为疲惫的状态下。简直就是一具屍体。现在被攻击的话，会比婴儿更容易被杀。
但是，那名骑格雷姆并没有拔剑，缓缓地就在浩介的旁边蹲下来，下个瞬间，就作出惊人的行动了。
不知从哪里，把一瓶装有液体小瓶子给取出来，然後变轻轻地就往浩介的嘴巴送去。这样一来，浩介便恢复到身体可以起身的程度了。
看来，好像是作为通关大迷宫的奖励而多少有给一些恢复得奖赏。
一看见这种情况，
「不会吧っ，这是假的吧っ！密雷迪应该没这麽有良心！！」
「⋯⋯嗯嗯！希雅，冷静一点！你忘了『的说』了的说！」
「月你也冷静一点！语尾都加上『的说』了喔！」
希雅产生错乱。发生混乱，使月盗用了语尾。就是明白她们的感受，阿一便安慰起两人。
那种，密雷迪的温然关怀，就算知道她真的是一名有在为世界着想的守护者都有冲击性。至少，不可能会给你喝。即便会给恢复药，但肯定会放在那个人是否可以拿的到呢很勉强的位置！这样。
「对呀！肯定，是那种会让人以为是恢复药其实是麻痹药──」
「啊，远藤君站起来了喔！好像恢复了！」
「我看不下去了！我看不下去啦！！」
希雅对密雷迪的印象，似乎好壊都很强烈。兔耳和兔尾摇摆地很剧烈。
就在所有人在安慰希雅的时候，一块浮游快就来到浩介的前方了。和阿一他们乘坐的相同。浩介用狼狈不堪的样子想办法坐上去之後，就往最深处的房间消失了。
然後，就在想方设法使希雅冷静下来的那个时候。
伴随着大量流水声一起，便听见「啊～～～～～！！」这样的悲鸣了。


◎托塔斯旅行记⑬
在纯白色的房间里，响起哗啦～～～的声音和幻影的水漩涡。
面对动辄就真的快要被吞没进去的激流，使观众们──主要是，愁和菫等家长们都屏息了。
顺便，
──讨厌的东西，就用水冲走吧☆
句尾会就响起咕噜♪这种真的会让人火大的声音，也使人的表情会变成「哇ａ」这种大吃一惊的样子。
会这样也是很正常的吧。撇开白白净净的房间、漩涡的水流，以及中间的洞穴，规模不管怎麽看见都是放大版的厕所，就使得过去的阿一、月、希雅都被冲走了。
把人类、而且还是将很努力地跨越了迷宫的试练的攻略者们，当成是秽物一样冲刷掉的行为──
「就是她密雷迪，真的就是密雷迪DEATHっ」（注：这里的DEATH是希雅「です/的说」这个语尾词的加强版，顺便带有给我去死的意思）
希雅，又回忆起过去的种种而狂暴了。语尾词的语调和平时不同虽然每个人都有注意到，连神都不会去触碰而进行吐槽。
在过去的影像里，月立刻就用风魔法让所有人浮起来，但却是放送出被挤压进去一样被往水里压进去的样子。月的头发都渗透出愤怒带着魔力的灵气在摇啊～晃着。
「⋯⋯虽然很不甘心，但即便现在看来非常鲜明」
不需要去问为什麽，都明白想说什麽。是密雷迪的重力魔法发动了。正是『如呼吸一样』这个意思。
虽然对屈辱的行为感到愤怒，但作为魔法的行家还是会把意识往那边转移过去。
看着在影像里的阿一他们一边发出怒吼一边被冲走的景象同时，香织，就向在一旁发出姆姆姆这种呻吟声的月询问了。
「假使是现在的月也会一样吗？」
「⋯⋯当然。很想说，但如果只限於重力魔法⋯⋯最终可能会导向败北」
真的很诚实。正因如此才会『姆姆姆っ』吧。
「⋯⋯魔法的构筑力、魔力操作和效率，发动速度都太过浪费了。明明是没有意义的魔法，但内在却是絶技」
也就是说，在正面对撞的情况下，最终会在处理速度和手续上，即便是现在的月都有会输掉的可能性。
对於月的客観评价，使除了阿一以外的所有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了。自己和他人同样都认同在魔法上很外挂的吸血姫，纵使在一部分的领域上都还是会有『不及於』这种评价。
会呆呆地注视着月也是很合理的。那种哑然的状态，就随着接着而来的轰鸣声被吹散了。
──呸っ！？这，难道是！？
就在密雷迪发出狼狈的声音的下个瞬间，房间的一角爆炸了。
面对意外而来的爆炎，即使知道是过去的影像也不禁就流露出狼狈感。愁和菫便以不由自主的样子扯开嗓门了。
「哇呜っ，到底怎麽了！？阿一请你说明一下！」
「阿一！反正犯人就是你吧！你做了什麽！」
二位家长毫不怀疑地就认定犯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事实上他就是犯人，使阿一微微移开视线的同时坦白了。
「在被冲走前，我就把绑着手榴弹的匕首丢出去刺在墙壁上了」
凡走过必留下炸弹的痕迹。那是阿一的本性。
是恐怖分子！发想完全就是恐怖分子！香织的爸爸智一浮现出这种感到战栗的表情同时大声起来。更还点了点头。
面对密雷迪「咿呀～～っ」的这种悲鸣，阿一先生，看起来非常畅快。更加地使人点了点头。
就连在进行这种事情的期间里影像内的时间也还在推进着，过去的阿一他们的身影也完全消失，爆炎及水流也都平息下来了。
就在这时候，
「诶！？深处还有房间！？」
希雅发出惊讶的声音了。兔耳也很快地就跳起来。阿一和月，也睁大着眼睛显露出惊愕。
就在连第一次到访这个房间来的香织她们都显露出困惑的时候，稍微想了想的阿一就用呻吟一样的声音开口了。
「仔细想想，密雷迪是在这里生活，理所当然就会有居住空间吧。能搜刮一空我就会满足⋯⋯应该去闯一闯」
「主人哟，这岂不是强盗吗」
「隐藏房间的财宝！真令人雀跃喏！要一件不留喏！」
「啊啦啊啦缪⋯⋯⋯亲爱的，如果你在缪面前能稍微自重一下的话⋯⋯」
缪笑嘻嘻地做出类似盗贼团的团员的发言。到底面对道，缇奥那惊讶的表情和来自蕾蜜雅所显露出来像是给人带来麻烦的眼神，使阿一也没有反驳的余地了。
家长们的视线也非常冰冷。像是为了掩饰一样，「密雷迪那家伙也会有那个吧。如果有居住区的话要是能端出一杯茶来就好了呀」开口试着这麽说起来，但
「可没有人会给强盗上茶的吧，阿一」
「阿一君。常识又⋯⋯」
领受到来自雫和爱子的惊讶了。
亦或是，如果阿一他们对弑神一事更有积极的话，密雷迪或许就会招待他们到房间的深处来了。而且，说不定会更详细地去谈论解放者的事。
一切，都是阿一用「喂，稍微跳一下啊。身上还带着什麽吧？噢？」这种感觉在强要东西的缘故，所以才会影响到最终的解答吧。应该要甘愿做甘愿收地接受大家的惊讶表情。
因为气氛很微妙，使阿一咳嗽了一声便强行将事情往前推进了。
「不好意思，月。能在稍微重现一下过去吗？」
「⋯⋯嗯！我会努力的！」
从魔晶石那里补充魔力。月双手握起拳来显现出干劲。月自己也一样，好像对於当时没有注意到的房间，和自己被冲走後的密雷迪感到很在意。
对阿一露骨地转移掉话题显露出苦笑来的同时，便一同把意识移往过去的影像上了。
在影像里，墙壁被大大地破壊开来，被往房间的另一边吹飞过去的迷你・密雷迪在抽搐着。
才刚立刻爬起来，「那臭小子啊！」或是「好危险差点就死了！」或「被下诅咒使腋下流出的汗水很异常！」，总之就是在对阿一发出谩骂。顺便，还手舞足蹈地在表现出愤怒。
迷你・密雷迪・格雷姆很娇小，所以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孩子在闹别扭。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原理，脸上猫咪面具的表情变来变去，看起来就更加滑稽了。
过了一会儿，来回地滚来滚去、拍打地板、将愤怒给发散完的密雷迪，终於是注意到那个不毛之地了吧。
看到损壊掉的墙壁无力地垂下肩膀来後，一下子，就显露出干劲进行修复了。
因为修复的影像持续了一段时间，就趁月在进行快速拨放的同时，阿一便利用那段时间去确认墙壁了。
「看到影像的感觉，是在这附近有机关⋯⋯」
「阿一，用链成弄出一个洞来就行了吧？」
愁的话，使阿一在瞪着墙壁的同时摇了摇头。
「感觉那样做我就输了」
「你，是那种玩游戏不看攻略派的啊」
我懂～っ当愁显露出这种可以理解的表情时，这时候影像的快速拨放就停下来了。同时，墙壁的修复好像也结束了。阿一也同样，找到了墙壁上的机关成功把门打开了。
如同在追过去的密雷迪一样进到里面。
「意外地简朴啊⋯⋯书本的数量好惊人」
「⋯⋯嗯。因为是格雷姆所以不需要吃饭」
「有床舖呢。但是，没有厕所或淋浴间之类的」
房间内虽然不到杀风景的程度，但看起来并不会让有人太多的生活感。如果是人类的生活就会缺少必要的东西，但这里更加地给人有那种感觉。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架了。篓空整个墙壁做出来直到天花板的书架，满满地收藏着许多的旧书。没有腐朽的样子，就是有使用魔法保护起来。
床舖很朴素。因为不是人要睡的，所以连棉被都没有。是一个可以让格雷姆的身体躺下来的地方吧。
不理会，密雷迪在居住区里面检查墙壁，阿一他们，就把视线往最感兴趣的地方移动过去了。
「那是⋯⋯」
「是照片喏！」
缪就像是发现到宝物一样让眼睛闪闪发光，飞快地就冲了过去。
香织也因为意外的发现而眨眨眼了。
「密雷迪小姐她们活着的当时，就已经有照片了呢」
「是文明已经发展到那个程度了呢，还是奥斯卡比较特殊呢。大概，是後者吧」
一边谈论那种事情一边靠近。照片就摆在墙壁外推出去的架子上。
不论哪张照片都是笑脸。非常多的人们，和在许多地方，一同显露出出色的笑容。而且在那中心，必定会有一名少女。和月同样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有着一双和希雅一模一样苍穹的眼睛的少女。
「阿一。她难道就是⋯⋯」
「啊啊。老爸。这家伙就是密雷迪。解放者密雷迪・莱森」
过去，在崩壊的【神域】内，阿一和月就有见过密雷迪的灵魂。是名就像是和格雷姆重叠起来一样投影出来的金发碧眼的少女。
阿一和月，絶对忘不了在那最後的时候所见到的她的身影。而且，那忘不了的身影，现在，就存在於照片之中。
在那些照片里，就有着一张看起来最出众的相片。是七个人合影的照片。在正中间，先前就已经有见过的眼镜青年──奥斯卡，就因为被密雷迪挽着手而显得很慌张。如同要将那两人给围起来一样，面无表情的奈兹、浮现出无畏笑容来的梅尔、表情一脸惊讶的万图尔、表情严肃的拉乌斯、显露出妖艳气氛的琉堤莉丝。
明明表情各不相同，种族和出生也不同但⋯⋯一看就会明白。任谁都洋溢出快乐，任谁都对密雷迪投以温暖的心，凝聚力就是以她为中心形成的。
阿一他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转往过去影像内的密雷迪了。
墙壁的修缮・最後检查好像结束了的迷你・密雷迪，就在地板上躺成一个大字再次燃起愤怒了。
手舞足蹈、手脚慌乱。用金属的身体竭尽全力。
不久，那股愤怒的火焰好像燃烧殆尽了。
维持着大字形，突然间就停下了动作。猫咪的面具也回到了预设状态。
那股吵闹的感觉，就使得寂静的气氛显得很刺人。一动也不动之後，密雷迪彷佛就像个不会说话的破铜烂铁，那副模样，不知为何就使一股揪紧胸口的寂寥感袭击上来了。缪，紧紧地握住阿一的手。
「一个人了呢」
希雅，小小声地在嘀咕着。
「⋯⋯嗯。比我，要更漫长」
品味过幽闭三百年的月，就用清澈的眼神在注视着动都不动的密雷迪。
鹫三慢慢地询问了。
「阿一君。她，活了多久了？」
「正确的时间我不知道。硬要说的话，不论是文献，或是密雷迪自己的记忆，都没有留下正确的年月吧」
「这样啊⋯⋯」
那，是多漫长的时间呢。
到底有多少次，随着埃希德的手使历史被创造出来，然後消灭掉吧。
在月的时代、缇奥的时代。
以及，更久远以前的好几个时代。歴史。
是水滴，可以贯穿掉巨石的年月。
乘载着各种各样的感情的眼神，就往孤零零一个人，就静静地躺着格雷姆注视过去了。
会故意触怒人的神经的吵闹是天下一絶。但是，是为什麽呢。与寂寥一起，能够感受到一股会令人感到恐惧的强大的意志。
就在阿一他们无言地注视着的时候，不久，密雷迪就悄悄地把手伸出去了。往天花板伸去，像是在触碰什麽一样。亦或是，要抓住什麽一样。
──真的⋯⋯出现了⋯⋯跨越了我们的试练的人⋯⋯
声音里所寄宿着的感情，是包含了怎样的感受呢。任谁都不明白。但是，又深又沉重。小小的嘀咕声，却显得相形见绌。
在阿一他们的注视下，密雷迪缓缓地站了起来，疼惜地在眺望着照片。向在遥远过去就消逝的夥伴，以注入着感慨万千的想法在报告阿一他们的事。
这时候一丝吵闹都没有。在没有回应的安静空间里，密雷迪用很开心一样的声音编织出曲子了。
「相当高兴啊」
愁，勾着阿一的肩膀露出微笑说起话来。总觉得感到很不好意思，阿一虽然很冷淡地就回答「好像啊」的一句，但眼角却是放松下来了。
「唔、呜⋯⋯明明是密雷迪却也有那麽安静的一面的说」
「⋯⋯嗯。我都想哭了」
月和希雅的眼角都慢慢地在堆积起泪水。香织她们也同样，再看见迷你・密雷迪在对相片不停地说话的样子，就使心里涌起一股感觉而使眼眶湿润了。
不久是满足了吧，密雷迪向夥伴们的报告结束，就拿起另一张相片了。
──一切，都是从你开始的
照片里，映照着一名一头红发穿着一女仆装女性。能与缇奥并驾齐驱的身材，露出彷佛会让某个人显露出吵闹来的笑容。
而且，在她的身旁，
「这是⋯⋯密雷迪小姐的小时候？」
香织说的没错，那里就有着幼年时候的密雷迪。但是，就和香织以疑问在嘀咕起来的理由相同，使阿一他们没办法立刻就断定。
因为，幼年时的密雷迪显露出有些困惑的表情，看不太出来多少带有情感的神色，就连眼神也几乎感受不到阳光感。
作为认识密雷迪的人，在表情与态度上红发的女仆与幼时的密雷迪正好是相反的吧⋯⋯会这麽认为也是很正常的。
「这家伙是谁⋯⋯」
与看向奥斯卡他们不同，面对会让人感受到在那之上的热度的密雷迪的模样，使阿一不禁就投以诧异的眼神了。
菫眺望着书架询问了起来。
「呐，阿一。密雷迪小姐有没有留下类似奥斯卡先生那样子的日记呢？」
「我也是第一次进到这里面来的啊⋯⋯就来找看看吧？」
要用重现过去放映出密雷迪她们生活时的时代，不管魔力有多庞大都办不到。那正是没有达到概念魔法的领域便无法推测吧。
因为连奥斯卡的日记都没有详细地去记载密雷迪的过去，这房间内的书籍可能是唯一具有可以知道红发女仆的真实身分的可能性。
「就来寻找吧！超在意的！」
「⋯⋯嗯。这名女仆的笑容，非常让人火大。我要想去调查」
「小时候的密雷迪穿着礼服，看起来质料非常高级呐。有女仆随侍，难道是出生在好人家吗？妾身也很在意」
与密雷迪是不共戴天之敌！接续在话才刚说完的希雅後面，月、缇奥，以及香织她们也都兴致勃勃地点头了。
大家，似乎都很在意解放者的首领的过去。
阿一就带着苦笑的感觉点了点头，拿出罗针盘了。要去寻找密雷迪的手记之类的东西。
果然⋯⋯
罗针盘有了反应。
「噢，看样子好像有什麽啊」
书架的就有一本青色外皮的书。阿一将它拿起来很快地在翻页。
「手记⋯⋯与其说是这种东西，不如说是为了以防万一要唤起记忆的纪录这种感觉吧。年幼时期的事⋯⋯有了」
密雷迪的记忆本身，似乎主要是被魂魄魔法保护起来的。手上的书，好像是为了以防万一当格雷姆出现事故时的外部纪录──类似这种东西。
我看看地连月她们集中过来。到底所有人一起看一本书会很辛苦，於是阿一便将比较感兴趣的部分给摘录出来进行朗读。
其结果，
「不、不可能⋯⋯哪有这样的！」
希雅狼狈了。十分的激烈。彷佛就像是知晓了世界的秘密一样。兔耳就像是「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不要再看了！」这样子一样，噗噜噜地在颤抖着。
确实，『它』记载着令人惊愕的事实。就像是会颠覆世界一样难以置信的事实。
阿一和月也一样，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动摇。
香织她们，一起流出眼泪了。
那样的事实。不可能的事实。
没错，那就是⋯⋯
「密雷迪的烦死人！是继承下来的东西！我是不会承认的！」
密雷迪小姐，原本就不烦人！倒不如说，她是莱森伯爵家的下任当家这样的淑女！
「怎麽可能⋯⋯这名红发的女仆⋯⋯才是惹人厌的源头！？」
「⋯⋯密雷迪，反而是受不了烦死人⋯⋯そ这太奇怪了！」
阿一和月从脚开始整个人无力了。两人同样都感受到会使人感到气馁的冲击。
根据手记所描述，红发的女仆名为『贝尔』是贵族时代的密雷迪的专属侍女，她当时似乎就已经是个很烦死人的人了。密雷迪的那种喋喋不休的烦死人，是几经波折，全部都是从这位贝尔那边继承下来的。
「那、那个呢，阿一君、月、希雅。我想应该注意的不是那里」
香织一边拭泪，一边向阿一他们投以不快的眼神了。雫她们也配合投以冰冷的视线。
「香织说的没错！这名叫做贝尔的人，是组织『解放者』的创设者！那名贝尔小姐过世之後，密雷迪小姐将那个想法给继承下来了！应该要关注的是这部分吧！？」
「主人哟。妾身我们是知道密雷迪的出生的秘密吧？」
「阿一君、月小姐、希雅小姐。老师我，希望你们要更会看一下气氛」
「拔拔⋯⋯密雷迪姊姊，感觉好可怜喏⋯⋯」
书里所传达出来的密雷迪的感受充满着满满的哀伤，香织她们是理所当然的，就连家长们也都无不落泪了。因此「真的要会看气氛⋯⋯」会这麽认为也是很无奈的。
领受着来自泪眼香织她们依其所放出来的冰冷视线，到底整个人都尴尬起来的阿一、月、希雅三个人便咳哼一声站起来了。
然後，就在稍微有些严肃的气氛之下去催促月继续重现过去了。
这麽一来，用金属的手指很怜惜一样地抚过贝尔的照片的密雷迪，就像是在祈祷一样，将经历了数千年都没有褪色掉如根基一样的思念，说出口了。
──要使未来的人们，身处在自由的意志之下
响起了静静地，却是，很凛然的祈祷言灵。
娇小的背影，看起来非常巨大。
「安心吧。世界被解放了⋯⋯这样的话，不需要了」
「⋯⋯嗯。在神域密雷迪说过了。『终於，可以安心地去到大家那边了』」
最後的时刻。回忆起说过絶对不会忘了密雷迪她们的事的阿一，和诉说出所展现出来密雷迪她们所走过的轨迹并不是白费的月，使密雷迪显露出就像是害羞一样，极为感激一样的那种表情。
即使过去的影像消失了，在一段时间里，任谁，都没说出任何的话语。就像是感受到人与累积起来的历史重叠起来的感觉。而且，就像是在悼念世界的守护者们一样在默哀。
这样子是过了多久了呢。
不久，很自然地阿一他们的的感受都缓和下来，而面面相觑了。
「阿一。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好东西」
「能知道密雷迪小姐的事真是太好了。可以的话我想知道更多」
当愁和菫这麽说时，智一他们的眼睛深处里也同样充满了平静说出同样的话了。
「是啊。旅行时也不太有空闲，解放者的事基本上虽然都会跳过去但⋯⋯以这次的旅行为契机，或许调查一下当时的事也不错吧」
在那种气氛底下，当阿一也浮现出平稳的微笑回答时，希雅就像是想起什麽一样敲了一下手心了。
「对了！因为难得，就来看一下最终决战的出阵前的密雷迪的事情吧！⋯⋯因为是最後的战斗，肯定会做好了觉悟」
「呵呵っ。希雅哟。汝，虽然是这麽说但还很在意密雷迪的事情啊」
「我才没有在意！」
不知不觉就到了会反射地去否定的程度，好像就是很在意的样子。兔耳很害羞地软绵绵起来。
「月，没问题吧？」
「⋯⋯嗯。魔力上之後会由香织接棒」
「交给我吧～」
在交谈的同时，月，便配合时间带从香织的记忆中取出密雷迪在这里的事而发动重现过去了。
密雷迪，在漫长的旅程的尽头，在最後的战斗之日，是抱持着怎样的心情出战的呢⋯⋯
在每个人所显露出来的严肃气氛下在注视着的时候──
──哎呀！你好吗～♪　漏尿的小兔子♪ 噗哧───
「！！！？」
──天职『强盗犯』君，和一昧很情色的吸血鬼酱也过得好吗？
──反正你们是在偷窥密雷迪小姐的过去对吧～？
「被、被读心了⋯⋯」
阿一的脸颊抽搐着。迷你・密雷迪，转呀转地在跳着舞。看样子，密雷迪，似乎有预料到战後阿一他们会来到这里，用重现过去的窥视的情况了。
小猫面具，正以非常烦人的样子在眨眼睛。这更加烦人，才刚用食指指出去说出「太天真了！」便啧啧啧地左右摇摆了起来。使人感到很烦躁。
──想看密雷迪小姐严肃的一面吗？想看那个样子吗？
──很遗～～憾！严肃小姐是赢不过密雷迪小姐的啦～～♪
──呐呐，现在的感觉，是怎样呢？明明是沉静地在期待密雷迪小姐，但气氛却被当事者本人给破壊掉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你说你说？
决战前的密雷迪小姐就显得很唱唱跳跳了。彷佛不会後悔人生最後的煽动！几乎是这麽说的样子。就没有遗留其他的了啊⋯⋯就在要去吐槽之前，便响起十七声啪叽这种很险恶的声音。是所有人的血管冒出来的声音。
──但是会想念密雷迪酱也是没办法呢！该怎麽说呢！密雷迪酱是一个轻易地就超越了世界基准的超絶天才美少女魔法使呢！耶嘿っ
平和的气氛⋯⋯已经消失了。所有人的眼神，非常地冰冷。
──如此才貌兼备的密雷迪酱，有准备好要给你们的礼物了喔！在这里！把魔力注入到这里！
迷你・密雷迪用双手的手指笔直地指着，先前才刚修复完的墙壁的正下方。很闹的动作实在很让人火大。
阿一，无言地走到前面了。试着把魔力注入进去。
墙壁闪亮地发出光芒了。然後映照出来。
阿一他们如同厕所里的秽物一样被冲走的景象。
──噗吓─！！超棒的啦啦啦啦っ！！看看这个表情！能流传给後世了呢！能成为对爆破的回礼吗！？嘻嘻嘻嘻嘻嘻っ
阿一、月、希雅额头上的血管，劈哩劈哩地大量冒出来了。顺便还喷出魔力。炸裂弹、风暴与空间破碎便往墙壁袭击过去。
恐怕是修复墙壁的时候，就将内藏在格雷姆内具有拍照功能的部位把照片拍摄下来并且还把那个东西埋进墙壁里，魔力一通过就能拨放出影像吧，但⋯⋯
显见出明白机能再也无法使用的觉悟与行动，以及那行动内容太过徒劳，就更使人说不出话来了。
伴随着轰鸣声墙壁遭到吹飞，连同寂静的气氛也完全被吹走了。
而，就在那一瞬间，
「什、是水⋯⋯该死的密雷迪」
再次出现没料想到的激流。不是幻影。是真实的激流，从有着魔法阵的房间一口气灌进来。以破壊墙壁为契机，来发动冲水式马桶型的小型地毯轰炸机关。
「等等っ，阿一君！怎麽办！？」
「请冷静一点，智一先生。现在的话可以不必去管水流，用传送门逃脱就行了」
密雷迪的机关依旧很会去触怒人的神经，但对现在的阿一他们不管用。去破壊掉出水的机构也可以、把所有的水都冻结起来，或是用传送门放逐出去都行。
实际上，香织和缇奥已经用球状的结界将所有人都保护起来，水位虽然一瞬间就来到膝盖附近但也不会发生会被激流给吞没的情况。
「真是够了，密雷迪在想什麽呐。要是水把整个房间都灌满，不论是书或是照片，不是都会付之一炬吗」
「是因为有用神代魔法保护起来吗？」
面对显露出惊讶的缇奥，使雫以苦笑的感觉说起话来。书虽然几乎都有施加了能够防止因歳月而劣化的魔法，但就不知道在被水淹没的状态下是否能够平安无事。
姑且，就用传送门把水排出到外面就在阿一取出水晶钥匙的时候，对此疑问做出回答的，是一阵不比寻常的声音平静地告知了。
──面对困扰的事
──最终，就是要坚持到最後喔
所有人的视线，就往迷你・密雷迪看过去了。不知道什麽时候，像是与格雷姆的身体重叠起来一样少女身影的密雷迪就出现了。那双苍穹的眼睛映照出来的是书和照片。面对她所浮现出充满疼惜和悲伤的表情使人屏息了。
──多少，在这里的宝物，我认为永远都是属於我的东西但⋯⋯我没办法亲手处理掉
想要传达给後世的东西，奥斯卡他们有写成手记了。在这里的，只有密雷迪个人的回忆。是可以在无尽的时光中，抚慰心灵的东西。
因此，就想要独占回忆，但是又无法亲手处理掉。
所以，
──阿一君、月酱、希雅酱。这里的东西要怎麽处理，就交给你们罗
向一定会来到这里吧的初次【莱森大迷宫】的攻略者们，向未来可以活下来的阿一他们，把怎麽处理过去都交给他们了。理解现在的阿一他们是能够应付的。
恐怕，什麽都不做就逃出去，不论是书或是照片就会被冲到不是布鲁克近郊的泉水而是冲到某个地方去而永远使任何人都再也看不到了吧。这样一来在这个世上，就只有阿一他们会留下回忆的片段。剩下的全部，就只会存在於密雷迪的心中。
──要怎麽选择都无所谓。因为那个选择，肯定会是最好的
手依靠在胸前，浮现微笑闭上眼睛来的密雷迪，明明很不甘心却很漂亮。任谁，都无法移开眼睛。
──在最後就让我说句话吧
被打开来的眼帘深处，闪耀着清澈的苍穹之光。如果把现在的密雷迪拍成照片，向世界传达她就是解放者的领袖，是世界的守护者，肯定是会被称为圣女的。
──希望你们的未来，会永远拥有自由的意志
然後，少女身影的密雷迪就突然消失了。剩下来的就只有不会说话的格雷姆。
月她们的视线，就往拿着水晶钥匙的阿一注视过去。用眼神在问该怎麽办呢。似乎要把决定就交给阿一的样子。
阿一，让视线往月她们，然後就往愁他们那边巡视过去，比较了一下手上的水晶钥匙和照片，最後，便去注视了机能就像是停止了一样不会动的迷你・密雷迪。
然後，
「莱森大迷宫之旅，可以到此就结束了吗？」
以苦笑感，这麽说了。
就这样子，离开这里。密雷迪的回忆，就让它成为密雷迪的吧，这样。
对这样的选择，任谁都浮现出平静的微笑点头了。
在结界内打开传送门。对面那边是布鲁克近郊的泉水。与那个湖畔连接着。
所有人钻过传送门，踏在杂草上的同时最後便将视线，再一次往密雷迪移动过去了。
就在那一瞬间。
──啊，对了！不管做了哪种选择，就只有可以消除掉写上了小兔子漏尿的露骨文章的装置会先冲走喔！
嗡的一声少女密雷迪就再次出现手指迅速一指的同时，说出这种事情了。
就在希雅发出「诶！？」的声音时，就往指过去方向一看，墙壁的一角发出咔啦的声音打开来，从里头就滚出一颗刻有文字的矿石了。
看样子莱森大迷宫的壁上文字，似乎可以连动并且能将刻画在人工矿石上的文字给映照出来。恐怕，在其他隐藏的架子的哩，就有保管了好几颗的矿石吧。
也就是说，变成了很烦人的文章的矿石会被冲走的这件事⋯⋯
「等等，你っ──」
──差不多快要忍受不了一直在没有人的房间里不停地在说话的寂寞了，密雷迪酱要休息了！那麽就掰～～掰！
就在希雅的语气崩壊掉并且把手伸出去的时候，密雷迪就单手插腰，另一只手就在眼睛那里横着比了一个YA，而且很快地举起一只脚，摆出了闪亮的星星就快要散落的姿势後就消失了。
同时，人工矿石被激流给吞没，被吸进不知道什麽打开来的洞穴里面了。
透过结界和传送门目睹那幅景象的希雅，一拍。
「密雷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迪！！」
再次发狂了。香织和雫，二人便「啊哇哇哇哇っ，希雅冷静点！」地一句就把人给剪住了。
总觉得呢，唯独是对希雅有了特别的关照感。是对希雅，亦或是对兔人族的有了迷恋了吗⋯⋯
思索那种事情的同时静静地把传送门关上，阿一便小声地在嘀咕起什麽了。
「密雷迪，真不愧是密雷迪啊」
不用说，每个人都非常同意。
就这样，托达斯旅行第一天午後的部分部──莱森大迷宫之旅，就在一股始终被故人密雷迪的玩弄之下的感觉中结束了。
让您久等了，很抱歉这次也是很急忙地写完。每周的更新希望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
这次的故事包含了外传零的故事在内并没有写进WEB并刊载出来，因为是追寻过去的旅行记，果然还是不要把这部分给写出来。
对於不知道零的故事的人而摸不着头绪就感到很抱歉了！能见谅就帮大忙了。
下次的更新可能要让您再稍微等等了，会尽可能在一个月内更新。还请多多指教。


◎托塔斯旅行记⑭
劈哩，啪啦！！有只鱼发出这样的声音来在剧烈跳动。不，是大叔。不、不。是一只大叔脸的鱼。也就是说，他是人面鱼的魔物──叫做利先生的里曼了。
位於布鲁克近郊的泉水。在离那湖畔有点距离远的草地上一边『呸っ，可恶啊。我就要被烤焦了』这麽小声地在嘀咕，一边空虚地在笑劈哩啪啦地在跳动！！
是跳呀跳想办法要回到湖里。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一群人在接近他。离泉水还超远的⋯
「阿一。没想到这个世界，会有实◯秀啊⋯⋯」
「亲眼目睹时⋯⋯是一幅相当冲击性的景象，呢」
愁和菫发出战栗又发抖的声音了。智一他们也一样，而且就连第一次见到有着大叔脸的人面鱼的雫和爱子，也都显露出会往後倒退一步这种等级感到畏缩的样子。
果然，对第一次见到利先生的人在精神上似乎难以适应过来。因为他的存在。超现实的。
结束完莱森大迷宫之旅，为了要安慰遭到密雷迪的恶作剧（？）而发狂起来的希雅，姑且才转移到这里来，而这里就是阿一他们遭到冲水马桶被排放过来的地方。
姑且，打算在告诉完被排放出来的地方是这里喔，这样後就直接前往下个地点，但阿一就在这个地方回忆起一件事情了。
说起来，利先生这个时候，是一起被排放走的吧⋯⋯这麽一句。顺便一提，在那件事後来，他就被当成路过时所捕获到的珍奇魔物被卖到弗连的水族馆了。（注：後续会与文库４或是WEB版三章阿一成为◯◯这篇的事件连接）
面对一边在想该怎麽说明，一边在眺望着在弹跳着的利先生的阿一，希雅总算是恢复理智将兔耳舒展开来说话了。
「对、对了っ，阿一先生！现在不是该去眺望在弹跳着的里曼桑的时候！现在这个瞬间也是，在这个泉水是我第一次的啾～啊！」
「希雅，可以请你详细说说吗？可以吧？」
「诶？是在攻略完成後不久吗？阿一，你去袭击希雅了吗？」
「哎哎！？阿一君，在这种地方！明明月小姐也在现场！？」
香织使劲地扭动脖子朝希雅肉搏过去。雫和爱子朝阿一投以惊愕的眼神，而智一则是「你这个禽兽っ」地在放出要把人给宰了的眼色。薫子她们也都露出类似「哎呀呀っ」的表情。
「是我在替被利先生给吓到而差点溺死的希雅进行救命的措施，在她恢复过来的瞬间就用身体强化ＭＡＸ把我给吸过去了」
阿一半睁着眼以无言在诉说着。「谁是禽兽啊？」这样的意思。或是「这只兔子才是禽兽吧」这样。
「哎呀っ，希雅酱真是只肉食性的兔子小姐呢！」
「义母大人！我才不是的说！因为初次完成攻略大迷宫得到阿一先生他们的认同了！连名字也都有好好地在叫！这、这只是进出许多火花来而已！森林的兔子才不是禽兽！」
倒不如说我是淑女喔！虽然现在是这麽进行自己是很含蓄地强调，但大家的眼神都很温暖。因为就连搬到地球上居住都还是会穿露出度比较高的衣服⋯⋯，这麽说着说着就立刻和月紧贴起来⋯⋯⋯眼看森林的兔子＝野兽的假说就快要变成是定论了。
⋯⋯在另一种层面的意义上来说，现在栖息在树里的森林兔们是一群野兽集团，因此不见得有弄错。
所以，就在希雅「大家一起做就不害怕了！」的精神下，便结伴而行了。
「香织小姐也是一个死缠烂打的前科犯！」
「希雅！？」
香织大吃一惊起来。香织爸爸惊讶地睁大着眼睛。香织妈妈则哎呀哎呀地在兴奋着。
「在海底遗迹被亡灵附身时，人一恢复过来不久就亲过去了对吧！没错吧！」
「那、那是っ⋯⋯那个⋯⋯」
有如一只恶作剧被发现的小狗狗的尾巴一样，句尾就软绵绵地失去力气了。香织虽然显露出求助的眼神在看着阿一，但阿一却一下子就把视线一瞥，
「我整个人被拉过去亲了。还加上，装作没办法走路人就吸附在我的背上⋯⋯」
「说吸附太过分了吧！？」
「你没有否认有把人给拉过去亲这点喔」
来自雫的准确吐槽。香织的脸急速地迎来秋红。变得比红叶还红，这时的智一就快要流出血泪，而其他人则是流露出「香织酱也是，虽然有着能够疗育人心如圣女一样的氛围但其实是个野兽⋯⋯是野兽的圣女呢！」这种眼神在说着否定的言语。
「我、我才没有！只是自卑感、焦燥感、各种撕裂开来的心情都进出来而已！我可是一个淑女喔！才不是野兽！」
和希雅一样拼命在解释，但平时的行为却都把人给揭穿了。
「⋯⋯呼っ。以後你们二个可以自称是『死缠不放的的淑女』了」
「我不想被月小姐这麽说」
「我不想被月这麽说喔」
面对会咔啾～的淑女月，使希雅和香织的严肃吐槽炸裂了。
「妾身比起贴过去更喜欢被贴呐」（注：吸い付くより吸い付かれる，这里隐语有针对缇奥的性癖）
姑且，就无视插话进来感觉很寂寞在说话的缇奥了。
家长们的视线总觉得都冷静不见来，就使阿一尝试去改变话题了。眺望着在眼前弹跳着的利先生，同时就把突然间所感到在意的事说出来。
「这麽说起来，缪。你，看到利先生都没吓一跳啊？」
是因为她是海人族，所以对海中的魔物已经习惯了吗，这样地在纳闷着。而，同时大吃一惊了。在缪的身旁，有着在用柔～和的笑容且定睛不～动地在注视利先生──是在瞪吧？这样子的蕾蜜雅。缪，似乎与那样的妈妈所显露出有些可怕的笑容所牵引才会静静的样子。
「你、你怎麽了，蕾蜜雅」
「？没事吧？呜呵呵。只是，想到这位『利先生』，有教了我家的女儿不该教的东西。呜呵呵，真的该怎麽办才好呢」
「你真的没怎样吧！？」
不管什麽时候，都会『啊啦啊啦呵呵呵』这种大方型的姊姊感的蕾蜜雅会用笑脸在表达愤怒实在是很罕见的情况。就类似在空气中撒了香料一样气氛显得很紧张。
悄悄地从呵呵呵地蕾蜜雅身边离开来的缪，不高兴地说起话来。
「那个呢，拔拔。缪，在等待拔拔来迎接时有和利先生聊过天喏」
「真的假的⋯⋯呃，利先生他人也待在西海，所以也会有那种遭遇吧」
看样子，就在阿一他们去攻略【梅尔基涅海底遗迹】而暂时分别开来之後，缪似乎就和利先生相遇了。
「所以呢，在知道缪是拔拔的女儿时，利先生，就说随时都能帮上缪的忙喏」
「那个人⋯⋯不对，是鱼？⋯⋯还是魔物呢？算了，总之利先生是个很会照顾人的中年人士啊」
「但是，他被太太用绳子绑起来，在陪小孩喏」
「⋯⋯」
「虽然忘记了，但他有给拔拔的留言喏。──『我最後选择了一名姊姊型的妻子。但是，却成了一个妻管严。可别被妻子管太严啊』呐喏」
原来如此。利先生似乎是个怕太太的妻管严。
「大抵我有察觉到了。缪，你听不懂的地方有去问蕾蜜雅对吧？」
「问过喏」
顺便一提，妈妈是要把绳子套在拔拔的脖子上和缪玩吗？　甚至还提出了一些很出人意料之外的问题。那是因为利先生，是被太太用海藻的藤绑起来带过来的同时被大吼「去和孩子玩！」的关系。
因为缪的提问而使造成各种误解的蕾蜜雅妈妈，必然地，就会对那个向年幼小女孩教导部正常的夫妻关系的怪人感到愤怒了。
「误会，解开了⋯⋯」
「拔拔，缪有好好地解开误会了」
那麽，为什麽蕾蜜雅小姐还会生气呢？就在这麽备受关注之中，缪的眉毛就变成八字形，横眼在看贱利先生了。
「妈妈说，好像是『抛家弃子摆出一副风流样⋯⋯⋯而且还是个妻管严啊，竟然会去拜托小孩子传话⋯⋯是把太太和孩子当成什麽了？妈妈，我有点无法原谅那种人』的样子喏」
「原、原来如此⋯⋯」
不知道为什麽，以阿一为首的爸爸～们视线突然就往不知名的远方望过去了。全部，都朝挂在西边的天空相当倾斜的太阳在眺望着。
会因为兴趣而忘我的人种⋯⋯这点，说不定就和在这里的男士们是共通的。
月她们，和菫她们太太组的视线，不知为何相当刺人。
「打算在这次的旅行回老家⋯⋯要是能见面就好了呢。跟利先生。对吧？缪？」
「是、是的喏」
突然，一阵风吹过让人觉得气氛有点乾燥。明明人就在泉水附近。仅限男性会微妙地感到口乾舌燥⋯⋯这样的感觉。（注：这里的乾燥，有气氛很僵的意思）
香织，「啊～魔力没办法再消耗下去了～」这麽故意地将这句话说出来的同时便消去贱利的过去影像了。蕾蜜雅的柔～和笑容也回到平时稳重的笑容了。男士们安心了。
对丈夫们的模样浮现苦笑来的同时，菫也为了要转换话题便「尽管如此」地一句将视线看向希雅了。
「希雅酱」
「啊，是的，什麽事情呢？义母大人」
菫没有立刻回答，就慢慢地靠近到希雅的身旁了。然後，用很温柔的手势开始摸希雅的头了。
向还在状况外的下，投以更加温柔的微笑。
「因为做婆婆的我也是，对吧？错过时机，现在，就让我说给你听。⋯⋯你很努力喔。真的很努力过了。谢谢你，不放弃地跟着阿一和月来了」
「啊⋯⋯」
在莱森大迷宫之旅中因为许多深具冲击性的影像而被忽略掉了，但就某种意义上，对攻略了这座大迷宫攻略希雅来说，而且也对阿一和月而言肯定都是一个转折点。
如果，希雅在中途就因为挫折，而逃走的话⋯⋯
或是，只是依赖阿一和月就结束的话⋯⋯
不论是阿一或月，肯定都不会把希雅当成是同伴的。
回忆起在莱森大峡谷的谷底看见到，希雅和阿一他们在相遇时没有逃走调的希雅的过去身影。
说起来，还没有看到在树海内进行训练的景象，不过，希雅是不断地绞尽了非常大的勇气了吧，一想起在给密雷迪・格雷姆最後一击时所流露出来的鲜明景象就能够察觉到了。
会为了自己所期望的未来，竭尽全力。
确实地言出必行。说的容易做的难，出色地跨越了那麽困难的事。
最终，更还在阿一和月的两人世界里，染上了色彩。一道鲜明的颜色。
「呃，那个，这个⋯⋯」
面对总觉得在不好意思，在让兔耳也好兔尾巴也好扭扭捏捏着要找话说的希雅，使愁也走进过来轻轻地在摸起头来。
「光是就在奈落的情况来看，即便没有希雅酱，阿一和月酱都真的能扫除一切，割舍一切，会就如我所说的那样或许就会以两人世界画下句点。之後的未来，能与阿一他们牵起相遇的缘分的人⋯⋯肯定，是托希雅酱你的福」
奈落的怪物与月相依偎。
只是这样，肯定在阿一和月的内心世界里，形如鸳鸯的两人的安静夜晚无疑就会永远地蔓延开来。不接受任何人，二人就能够完结而有点寂寞的世界。
在那里注入阳光的人就是希雅。
因此，才使得阿一他们的世界染上色彩，然後得到孕育起来的余地。和人们有了缘分。
「哪、哪有，太夸张了。我只是，想报恩，想和终於能与同样体质的人们相遇一起走，只是这麽想而已⋯⋯还有，只是喜欢上了阿一先生⋯⋯」
被义母和义父投以称赞和感谢，使她用兔耳遮住眼睛了。只有兔尾巴在啪搭、啪搭晃着。
看见那样的希雅，使阿一和月两相对望，一拍。便露出了慈爱的表情，看向希雅了。
「不需要谦虚吧。事实上，如果没有遇见你就不会有现在了。一定，就连爱子的那句『请不要寂寞地活下去』的话，也不会有什麽感概而听听就算了吧」
「⋯⋯嗯。因为希雅的努力也使我的心变柔软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肯定完全同意阿一的想法」
「呜、唔。是、是这样吗？　⋯⋯呼嘿っ」
终於忍不住开心地笑了。希雅高兴地吐露出「呼嘿っ」的声音了。嘴角也激烈地在扭曲着。
香织微笑地开口了。
「这麽说起来，在树海的大迷宫里，缇奥有说过呢。就缇奥来看，光辉君和阿一君都担任不了『勇者』的称号。因为希雅才是真正的勇者」
「好令人怀念的一句话啊。但是，呼嗯。确实妾身有说过。而且，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喔」
「最初之时的阿一，真的就除了月以外都相当辛辣呢。连我也马上就快要受挫了。确实，是个勇者呢」
「我在乌尔镇说过的话⋯⋯阿一君能听进去要多亏希雅呢。这麽想想，我认为，最初遇到的人是希雅小姐真是太好了」
就在缇奥她们这麽说着的时候，阿一也附和了。
「这麽说来，缪。当你从弗连的地下组织那里逃出来时，虽然最先注意到在下水道漂流的人是我，但马上就冲出去的人是希雅喔？」
是这样啊！地睁大着眼睛的缪，一拍後就展现出莞尔的微笑。
「当时的希雅姊姊非常温柔，缪，感到非常的安心喏。希雅姊姊，谢谢你喏！」
「希雅小姐。我要再次，对救了缪一事向你道谢。因为有你，我想阿一先生才会那麽真挚地对待你，受缪的亲昵」
旅途中，替阿一编织出许多事。
那一定，使得奈落的怪物稍微取回了原本的阿一的内心。在取回的同时成长了。
在心完全变成怪物前，如果说和『人』产生出接点来的是月的话，那希雅肯定会让人回忆起『人』
确实，是在『阿一的世界』里，所不可或缺的月亮和太阳吧。
「呃，那～个⋯⋯⋯该、该怎麽说、呢？」
找不到话语。用那种模样在害羞的希雅，便使得因贱利先生而产生的微妙气氛就变得如同春暖花开一样的温暖了。
从那之後，阿一他们便吃起有点算早的晚餐，也为了去观光便前往【布鲁克镇】了。
是在太阳开始以橘红色在燃烧着的时刻。
顺从家长们，想要欣赏异世界的美丽景色和气氛这项要求，这次就没有使用转移而是以敞篷车模式的魔力驱动车来移动了。用马奔跑起来的低速缓慢前进。
顺便一提，四轮的布利捷所有人不可能都坐得上去，所以便配合这次的旅行制造出一台新车了。是最多可以乘坐二十的中型巴士。设计上是会让人联想到装甲车一样的敬爱。
另外，座位的分配，第一列是阿一、月、蕾蜜雅、缪。第二列是愁、菫、希雅、缇奥。第三列是白崎家，第四列是八重樫家，第五列是畑山家。
「呐，阿一君。我的座位旁边，有颗奇怪的红色的按钮和一跟看起很危险的操纵秆⋯⋯」
虽然沐浴着夕阳的凉风，但是，不知道为什麽。就如鹫三的提问那样，所有人都露出一副难以形容的表情。而且，他们的视线，也正朝车内的各处在看。
不是要享受景色吗⋯⋯
有这样的疑问同时，阿一边驾驶边回答了。
「当然，就是机枪炮启动按钮和触发器了」
「我不懂为什麽是『当然』？」
「？因为是车子」
「越来越不明白了⋯⋯」
为什麽不懂⋯⋯阿一反而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感到很纳闷。な总觉得是察觉到答案了吧，月她们的眼神都放空了。与此同时，虎一和雾乃也提问了。
「阿一君。问甚麽车子的外观会跟装甲车很像？」
「针对车体的大小，座位的部分明显感觉很少，但⋯⋯这是怎麽一回事？」
好吧。那麽我就来说明吧。呵呵っ。
「当然，就是因为车体内有搭载许多兵器」
「必须要在车内装点什麽」
「太多了」
本身就是装甲车的外观了，并不是可以在异世界的街道上以悠闲的氛围在前进的交通工具，倒不如说是为了去打仗的交通工具⋯⋯使薫子和昭子就用片语反覆地说起话来。表情彷佛就像是，在炸弹上的牛仔。
「嗯，简单说明一下，两侧各有十门格林炮和总计一百二十发的飞弹。前半部和後半部能够展开５５口径１２０ｍｍ电磁加速式战车炮，车体的底部则可以放出最多三百颗自走式的各种炸弹《轮◯》」
其他还很多喔！面对仔细地在说明着的阿一，姑且，使所有人都无言了。蕾蜜雅则是用双手把缪的耳朵给捂起来。
「以上」
这台旅行用的小巴即使对手是地球的军队都能变成单人军队，
「安全性は很完美的。请安心」
「阿一君。你，到底是要去哪里？」
智一露出像是在看可怜人的眼神往阿一刺了过去。在布鲁克镇⋯⋯很明显不是想听到这种回答。
「爸、爸爸。你误会了。阿一君呢，还在，那个⋯⋯复健当中！」
香织的话在刺痛着阿一。阿一的常识还在濒死状态，香织的这种见解，看样子好像一致性地被所有人接受了。大家都「这样啊⋯⋯」地静静静地点头了。是因为在奥尔库司大迷宫里，有目睹到阿一很惨烈的经验吧，所以才会露出「嘛，那就没办法了呢」这种很温柔的表情。
非常出乎意料。对阿一来说。
姑且，连车顶都能瞬间打开，装甲本身也是亚赞奇乌姆制。能以『金刚』来提升防御力是理所当然的，也有着可以将整个车体都覆盖起来的空间遮断障壁，确实安全性很高。
「也、也有搭载安全气囊，对吧？」
也有去说明一般汽车的装备但没有给予回答。视线朝後照镜飘过去，映照着很温然的眼神。「取回常识的复健⋯⋯要加油啊」家长们的这种温然在阿一的心里渲染开来。没错，就好像是在伤口上涂了消毒液一样。
「⋯⋯嗯。阿一，加油？」
「干嘛鼓励啊」
坐在隔壁的最爱眼神虽然很温柔，但现在很让人受伤。
小小声地，可是，为了要让後座的人都听得见，「没有武装的交通工具，就像人没有穿衣服一样。大家，都不懂这点⋯⋯」嘴里嘀咕着的同时就开始只看着前方了。
似乎是在闹别扭。
月露出像是在看待麻烦人物的眼神，就用手指在阿一的脸颊戳呀戳。蕾蜜雅和缪也越过月在戳着阿一的脸蛋。总觉得，连坐在後座位子上的希雅和缇奥都在戳了。
座位就位置而言虽然碰不到，但香织却也不客气起来在用别的方法去戳闹别扭中的阿一。
「就、就别用银色羽毛羽来戳了っ」
「对、对不起。不小心的」
分解能力的控制难免会出差错，射出银色羽毛远距离在戳脸颊太过恐怖了。
雫看着阿一就想要去戳戳看。碰不到是理所当然的，於是就全力伸长黑刀──踩在布利捷Ⅱ的巨石上跳起来了。这麽说起来，身体探出车外姿势很不稳定的雫就，
「呀っ」
响起这种很可爱悲鸣了。然後，
「唔！？」
在响起叩这种清脆的声音来的同时，阿一也发出悲鸣了。似乎是在跳起来的刹那，黑刀就很有气势地被刺过来了。因为是在收刀的状态下人很平安。要是有拔出来，阿一这时候後脑杓到额头就会开出一条隧道了。
「雫っ」
「对、对不起」
透过後照镜有看到阿一抽搐的表情和瞪视，使雫急急忙忙地移开视线了。
「我、我也要！」
「爱子！不可以！快点！把那个蜿蜒着的植物树藤收起来！」
为什麽，会想要来戳阿一呢。是她们的心中有什麽在驱使吧。
「呵呵，真的和香织及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呢」
「雫，在阿一君的面前时就会突然变成小孩子」
「大家真的都很喜欢阿一君呢～。对吧，爱子？」
薫子、雾乃、昭子在看见女儿们的举止时都显露出酸酸甜甜的表情。反之，男性家长们就都是一副难以言喻的表情。也有被逗弄脸頬，会有点危险，但对阿一好像就没有同情心了。
就在做着这种事情的时候，就看见远方有什麽了。
「噢っ，阿一。就是那里对吧？」
愁探出身子指着前方。前方，隐约可以看见有耸立起来的外墙。一根，直直伸向天际的的观景台吧。
在背景是夕阳，如燃烧一样的景象之中，浮现出在摇曳着的身影，确实，是相当梦幻的景象。不仅是愁，就连其他家长们都站起来眼睛闪耀着光芒了。
但是，被问阿一，等着要立刻回答而微微地纳闷起来了。
「那个应该⋯⋯从这个距离来看要看见就很奇怪了。没有那种东西吧？」
「⋯⋯嗯～嗯。那个观景台，大概有三十米。是之前的三倍以上」
看来城镇的规模似乎和记忆中的不一样。
忽然站起来的希雅，就把双手弄个一个圈圈放在眼睛上了。顺便，嗯地在呻吟着。苍穹色的瞳孔带着闪耀。是希雅流视力限定超强化。如果强化到最大连位在两公里前方写在报纸上的字都看的到，虽然很朴素地味但却是一种很外挂的技能。
用那个外挂一样的视力确认过【布鲁克镇】的希雅，一拍。
「哇⋯⋯」
在吐露出受到吸引的声音来的同时，浮现出苦笑了。
「怎麽了，希雅」
「这个嘛。姑且，外墙的高度翻了一倍以上，虽然从木制变成石造了但⋯⋯肯定是布鲁克镇没错。还有算了，到了就会明白」
「？哎呀，这样啊。话说，提高防御力是为了什麽呢？」
「⋯⋯嗯～。是要警戒决战後，在逃亡的神域魔物吗？」
「我想不是」
希雅的苦笑加深了。无视了流露出非常感兴趣来的愁他们，阿一提升速度了。
就这样抵达了【布鲁克镇】的门口。
「⋯⋯」
阿一无言了。顺便还面无表情。
所有人就在阿一的身後，显露出惊讶或是佩服甚至是感到很新鲜的表情。
なぜか。
──欢迎 来到起始的城镇圣地布鲁克！
──魔王陛下的旅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因为被挂着一面很不得了的看板。而且，
──魔王护身小物的新产品发售！魔王大人的利益下你也会是一名成功者！
──圣地巡礼之旅接受中！你也能追寻体验，魔王的轨迹！
──第十二回，魔王军的角色扮演大会举办中！！
──第五回，魔王机智问答大会报名中！你赢的了，解谜女王索娜・马萨卡吗！？（注：怕大家忘记了，索娜・马萨卡就是旅店老板娘的女儿。名字对应日文「不会吧，怎麽可能」）
因为垂落下无数夸张到不行的大型广告布条。
「魔、魔王大人！？魔王大人为什麽会在这里！？」
就在阿一的眼角抽动起来的时候，突然就听到声音了。一看过去，就有一名冒険者模样的男子以哑然的模样在看这里。恐怕，是守门人吧。在他的背後还有好几个人，同样都哑然愣住了。
姑且，魔王大人就试着去询问了。
「喂，这是怎麽一回事」
「诶？什、什麽意思呢？话说回来，现在不是愣在这里的时候了っ。喂，你们っ！快点，去跟镇长和干部连络！我们的魔王大人降临了！连家人都来了！连一个招待都做不到圣地的颜面就丢大了っ」
「『『Ｙ、YEA Sir』』」
咚咚咚地类似是守门人先生的部下的人们就跑走了。
一拍。越过外墙，
──魔王陛下一行，降临！降临！！
──点亮圣火！发出欢呼声吧！是实实在在的魔王大人喔っ
──清空道路！把那边娜些喝醉酒的人都放进仓库！
──谁来去跟马萨卡旅馆联络一声！
──克莉丝塔贝尔殿在哪里！？有谁知道吗！？
──这样子不行！要显现出我们的骄傲喔！作为圣地的居民！
──三十秒内到门口！
──妈妈─啊っ，你在哪─っ
──你的妈妈已经冲到门口了喔！因为她是个重度的魔王大人的粉丝！
发出这样的怒吼或是惊愕之声或是欢呼声，并且从外墙的顶部似乎每隔一段距离所设置圣火台（？）上就发出砰砰砰这种连续的声音将灯火点亮了。远远看，景象彷佛就像是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
然後，更在那之後的一拍後，就从观景台所在的天边响起阵阵当当当的敲钟声，以及欧呜欧呜欧欧欧欧欧欧欧欧欧这种吹响贝殻的声音了。
「气氛，彷佛就像是等一下就要开战了一样」
「缪，知道喏！和科幻电影中，邪恶的敌军在战斗着骑士们在要塞里做的事情一样喏！」
阿一的眼角抽搐的很厉害。的确，作为魔王军接近城镇的举动，没有比这样子更正确的反应了。除非是与爆发开来的情感完全相反。
眨眼间，就像在让空气震动起来使大地产生摇晃一样的喧闹蔓延开来的【布鲁克镇】内，阿一就像是吓了一大跳，而愁他们则像是被压倒一样什麽话都说不出来。
然後，守门人先生就往前迈出了一步。彷佛，就像是做过了几千次的模拟演练一样用很纯熟的动作弯下了单膝，低着头说起话来。
「陛下。对於您赐与我波塔・贝利，第二次的谒见，令人欢喜万分」
「第二次？」
「是。您会不记得也很合理。因为我也算是有参与神话决战，而忆起在那之前我就有与您接触，说过『青年你发生了状态板损壊这麽罕见的灾难了啊』一事。在知道您的真实身分後，就感到很羞耻而站不起来了」
「⋯⋯啊，你就是那时候的家伙啊！」
在眼前服侍，与某魔法使的名字很像的守门人先生，看样子就是阿一最初到访【布鲁克镇】时所遇到的守门人先生。
「是。托您的福我成为世界第一有名的守门人了！也接受过好几次记者和歴史学者们的采访，我的名字恐怕会被写进历史里面吧！现在，守门人一职成了或许能与第一个与伟人相遇的职业而大受欢迎！以前有如是虚假一样现在变得很受欢迎连薪水都涨了！托陛下的福今天的饭菜也会好吃到不行！我会一生追随您的！」
「别跟过来啊」
守门人先生的笑容非常耀眼。彻底地「想要占魔王大人的便宜！」这种挺起胸膛在说话的毯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非常适合去当守门人吧。
就连在做那种事情的期间，镇内的喧闹都还在扩大，门的对面那边万头钻动的气息也如加速度在增大中。【布鲁克镇】的居民，似乎都被训练得很好。
说得明白一点好了。
有点吓人。
阿一露出抽搐的表情回头了。以事实胜於雄辩的眼神在诉说着。「果然还是别进去布鲁克吧」这句话。
愁和菫虽然「哎～，明明难得很期待的说～」地感到很惋惜，但智一他们就像是一般人快要被卷进暴动里一样的心境，似乎站在賛成这边。
但是，就在转身之前──
「魔王大人～～～～啊っ，好久不见─────っ！！」
是一声很有朝气的声音。⋯⋯来自外墙的上面。
一名女孩嗡嗡地在挥着手。给人有这种印象後不久，她便有如後、某刺◯教条里的鹰式俯冲一样，从二十米的高度敞开双手毫不犹豫地俯冲下来了。
连给予愁他们发出「啊っ」地声音的时间都没有，明明是穿着满满女仆装很可爱的打扮但却是用很精湛的动作进行翻转。就在与地面激烈碰撞的瞬间，靠着拿在手上的绳索在墙壁上着地，踩着咚咚地轻盈步伐不规则地垂降下来。
最後朝墙壁一踢，转起圈来就像是在跳舞一样飞舞在空中，接着很出色地往地面上降落下来的人，就是有如在隐藏着什麽，很平凡的旅馆的看板娘──索娜・马萨卡酱。
而，就在那一瞬间，这次响起了今度は咻咚地有如地鸣一样的轰鸣声了。
看过去，有个肉块在空中飞了。彷佛就像是被弹射出去一样的人类炮弹。轰鸣声，或是为了飞越外墙在跳起来时所发出来的踩踏声⋯⋯
「阿一啾～～嗯♡　月酱，希雅～酱！！能再见面我很开心！！」
沙哑的声音、粗大的四肢、钢铁般的肌肉、如儿童画的笔触一样的脸。而且，还是一个穿着迷你裙这种轻飘飘衣物的怪物就从天而降了。
又再次响起了咻咚这种地鸣一样的声响，以摆出弯下单膝＆单手举起这种JOJO立英雄的落地，顺便还展现出笑嘻嘻地（就客观而言）笑容就不用说了。她就是作为一般性的服饰店的怪物，全汉女们的领袖──克莉丝塔贝尔店长。
然後，发出哇啊啊啊啊！！这种有如交战的熊叫声一样的声音，还不是从们那边而是越过外墙前来的集团⋯⋯
──想被月酱踩踏队！突击！突击！问候完请赐与我最好的荣誉！
──想成为希雅酱的奴隷队！输人不输阵！ＧＯＧＯＧＯＧＯ！！
──想和月姊姊成为姊妹队！这次能成为乾妹妹了喔！接着上っ！！
──魔王阿一啊っ，今天要来取你的蛋蛋了──────っ
门终於是从内侧被破壊，接在最後出现的是，洋溢着笑容的居民们⋯⋯
不知道为什麽，有无数非常眼熟的打扮⋯⋯
看着那些人，阿一一言。
「这里成了魔境了啊」
真的耶。然後，就在月她们所有人，眨眼间就被包围起来要展开战斗的同时便深深地表示同意了。


◎托塔斯旅行记⑮
那一天，魔王死了。
而且，就连在死掉的魔王旁边的，魔王的妻子～们也──死了。
主要是，眼神。
而且，
「啊哈っ，啊哈哈哈哈哈はっ。满、满满的阿一！质量好～高啊！」
「喂，阿一！大家都在等你喔！快给评价吧！噗哈っ」
魔王的父母爆笑了。捧腹大笑到身体向後仰。白崎家、八重樫家、畑山家，则是露出看起来很为难、不知道该说什麽一样的表情。
就整～齐地，排列起来在他们的面前。
是戴着白色的假发、黑眼袋和大衣、仿造的义手和拿着模型枪摆出JOJO立姿是来的青少年（一部份是老人）──四十人。
而且，还有打扮成月她们过往时的装扮的女性，各二十人（一部份例外）
用闪亮亮的眼神在注视着『本尊』！
没错，圣地布鲁克，正好就在举行角色扮演扮演大赛。理所当然，就会有山寨版的魔王一行了。
「这真是⋯⋯要命啊⋯⋯」
魔王，居然吐露出示弱的声音。灵魂，动不动就快要从嘴里出窍了。
「⋯⋯阿一。雷龙可以吗？」
月她们也同样，脸都红了。虽然不像阿一那样，有感受到有那麽多人在扮演厨二装扮的自己所带来的冲击，但即便如此还是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住、住手别这样⋯⋯」
「怎麽会っ，阿一先生会这麽客气！还正常吗！？」
「阿一君！给你魂魄魔法罗！」
阿一就闪闪发光起来。
本以为会给他们来一发咚啪的希雅她们，在惊愕大於羞耻下稍微恢复了。而且，面露死掉的眼神仰望着天空，不像是在担心阿一而是在逃避现实。
向那样的希雅她们，阿一露出空洞的眼神说话了。
「不能对角色扮演动粗」
钢铁般的法则，也能够束缚弑神的魔王。大概。只是太过难以见人而精神错乱，这种可能性非常高。
「那、那个⋯⋯为什麽连我⋯⋯」
「连、连缪都有喏⋯⋯」
到处都可以看到有穿着以普通的白色作为底色的连衣裙，戴上绿宝石的假发，装上海人族特有的耳朵的少女和淑女。
缪的反应看起来只是感到很困扰，但蕾蜜雅就已经显露出过度的混乱和羞耻了。因为她的精神属於一般人的范畴，正露出「我现在好想回家！」的表情。
顺便，
「⋯⋯怎麽回事呐。为什麽只有三名妾身呐」
扮演缇奥的Coser，只有三人。三个人，全都娇喘着。
原来如此。会想要扮演变态的人，似乎就只有变态了。在圣地布鲁克，缇奥的人气似乎不高。着眼於『竜人』这一点上没有人要扮演就非常可悲。
放着不显眼地在品味着惊吓的变态不管，藉由香织的魂魄魔法使精神稍微安定下来的阿一，姑且，
「我们是来吃饭的。让路」
这样一句後，就决定朝向无视这方面决定方针了。
然後，
「『『『『『『『『『Sir，Yea Sir』』』』』』』』』」
不论是Coser们，还是显露出以眺望的方式在观看如同走在红毯上的好莱乌明星的气氛来的居民们，都一齐敬礼清出一条路来了。
那种景象，宛如摩西分海一样。表情显露出「收到魔王大人的勅命了！！」这种欢喜的表情。
圣地的居民们，真的有被好好训练过了。而且，为时已晚。
「魔王大人！要用餐的话请到蔽店来！」
「原本就有那个打算，但⋯⋯」
索娜酱，很有朝气地举起手要请他去『马萨卡旅馆』，
「请、务必要来住宿！到我们店里来住宿！虽然因为角色扮演大赛客满了，但是我会所有人都赶出去的请放心！夜、夜里也可以放心！夜里！夜里也是！！」
「有你在我没办法放心啊」
眼睛闪亮亮，嘴里哈哈地在喘气。索娜酱浮现出热情的眼神，依序地从阿一往妻子～们在移动着。妄想的内容很明显。今晚会是酒池肉林呢！！YAっHO～Ｏ！！
阿一揉起眉头来了。能够使出华丽的鹰◯俯冲垂直降落下的索娜。从那时以後，就不知道身披多少偷窥的技能了。
面对那样子的二人，就推测出他们彼此是认识着关系的菫就询问了。
「呐，阿一。你和这孩子看起来很亲密，是怎样的关系啊」
「我们才不亲密。她是我们刚来到这座城市住宿时所住的旅馆的女儿」
「⋯⋯不愧是，异世界呢。连旅馆的女儿，都会鹰式◯冲呢」
「只有这家伙比较特殊而已。她可是会赌上性命去偷窥客人的情事。垂直降落也一样，是为了要从窗外偷窥所必要的技能，其他还能够长时间在浴室里潜水。是一个稀世的闷骚色女喔」
「您、您的评价真是过分呢っ，魔王大人！我只是在守望着客人的安全！」
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居民们，在看索娜的目光无不例外地都显露出不快。即便如此这家旅馆会受欢迎且络绎不絶真的很不可思议。
「拜托您！到蔽店来！我再一下下，再一下下！我觉得我做得到的！」
「做到什麽啊」
或者说，是『什麽』事情。阿一，用今年最感到可疑的眼神看过去。
「是的っ，姑且在街上是没办法一直聊下去的对吧？就请到索娜酱的店里来接受款待吧！可以吧？镇长？」
「啊，是」
所有人都在想。镇长你在啊⋯⋯这件事。阿一将雫的手一拉把人拉过去当盾牌挡住不客气在接近过来的克莉丝塔贝尔，同时将视线移向初次见到面的镇长了。
该怎麽形容呢⋯⋯用看起来就快死掉的眼神。
身体细到像根针，一头快要死光的毛发。在一副要放弃一切的死鱼眼上，有着到死才会消失黑到不行的黑眼圈。如果有好好打理的话明明看上去就会是个四十歳的中年绅士，但现在却只给人有一种他是个超过八十歳的老人。那也如同，就像个躺在床上在和死神聊起回忆一样的，虚幻老人。
「来吧，各位！我知道大家都很关注魔王大人一行，但是不可以太吵！都回去工作了！参加比赛的人也一样请回会场！──这样就可以了吧，镇长？」
「啊，是」
「请不要聚集在马萨卡旅馆前面喔～！下次马萨卡旅馆，会举办魔王大人他们的用餐景象的报告会，就请忍耐～吧！──这样就可以了吧？镇长」
「啊，是」
其他也一样，布鲁克的官员们、教会的相关人士、公会的干部们，以及活动的负责人们都有来到镇长那里，但⋯⋯
所有人，不是在『遵照指示』而是「这样子。可以吧？」在确认。而且，镇长先生也用透彻的表情「啊，是」地在回答。
「那、那个，镇长。话说的果断一点比较好吧？」
阿一不禁就开口了，但不论是月她们还是菫她们都深深地点头了。
「啊，是」
又来了。镇长先生，似乎快要来到极限了。
总觉得很令人同情，阿一询问了。
「有什麽我能做的吗？好像引起骚动了多少就──」
「希望可以让凯萨琳回来」
头一次听见镇长说出除了「啊，是」以外的话，显得非常强烈。很切实。
「希望能够召唤凯萨琳」
镇长先生再次说了这麽一句。
原来如此。布鲁克会魔境化，就是那名女杰不在了就没煞车了吧。这样子，就能够理解了，阿一稍微被看起来就快死掉一样的镇长给震摄住的同时说了。
「吃、吃过饭後回到王都⋯⋯我会转达的。那个，真的回来会比较好」
「你是神啊」
镇长先生，露出就像是看见阳光从阴天那里射入近来一样的眼神，在注视着阿一的同时刷～地流下一到眼泪了。
然後，就在牵起阿一的手紧紧地握起来之後，对周遭而来的话语就以「啊，是」很机械性地在回应的同时就消失在拥挤的人群里了。
「哎哟っ，真是可怜呢！」
克莉丝塔贝尔小姐的评论很酸。你在说什麽啊你可是镇长的精神会死掉的祸首，阿一他们用这种感觉的不快眼神刺了过去。
但是，透过接下来的话使阿一他们都僵硬住了。
「凯萨琳也是，丈夫都这副模样就没办法安心出差了！」（注：克莉丝塔贝尔的语尾有个「嗯」的音，翻译时有省略了读者可以自己脑补）
「等、等一下。你说谁是她的丈夫？」
「？啊啦，你不知道吗？刚才的镇长──亚当・沃卡，就是凯萨琳的老公喔？」
他是变态系的美魔女的老公，那个看起来就快要昇天老镇长⋯⋯
「『『『『你、你说什麽────っ！？』』』』」
阿一他们发出惊愕的悲鸣了。
「镇长呢，以前可是个和退出公会的强者们，在故郷的这座城市里在争夺凯萨琳，很有气慨的好男人喔～」
「最近，却急速衰老了呢。果然深爱着的太太不在身边，就感到寂寞了吧」
是因克莉丝塔贝尔的话而使得话匣子打开了。面对索娜的感想，使得阿一在心里「哪可能啊」地吐槽了。
能够将外观是魔境做为普通城市控制住的凯萨琳，果然不是普通人。同时，在那个控制器不在了之後，能使布鲁克的居民都反差到这种程度，就更不是普通人了。
「布鲁克，原本就是魔境了吧」
「⋯⋯阿一。可以用魔王的权限，把凯萨琳，找回来吗？」
「果、果然是一对心连心的夫妇呢！说的好！」
对於月和香织的话阿一点头了。然後，不经意地就迎来冲击的言语的第二弹。
「啊，顺便一提凯萨琳她们有个儿子，叫做乔纳森，但⋯⋯就是刚才，站在最前面扮演阿一亲的孩子喔」
「镇长啊⋯⋯」
儿子是个天生的布鲁克人。对魔王一行来说，对镇长的同情之意就不得不加深了。
从那之後，一身承受着居民们的闪亮亮的眼神的同，阿一他们总算是来到『马萨卡旅馆』了。
而就在旅馆的墙壁上，
──世界上第一次魔王大人住宿过旅馆！欢迎来到马萨卡旅馆！
──和正妃大人孕育出爱情的客房，现在会以特别的价格提供！
──一楼正在举行魔王大人他们所用过的备品的展示会！！
──魔王一行的角色扮演商品，特价贩售中！
而，这些也被以布帘张贴出来，阿一他们很努力地无视了，在旅馆前面宿所陈列出来他们没有印象的商品如在阿一被变形过的脸上所印的『魔王仙贝』或『月大人监修・特制番茄汁（西红柿汁）』〝希雅大人直传・战槌式以年糕做成的特制三色团子等。
──魔王大人深爱不已的马萨卡制克露露料理！推荐照烧口味！
食堂有一块横幕。并且，『魔王大人的话』这排字就被写在墙上，其下方，
──在这间旅馆接受款待，我毕生都不会忘记吧。这种艰辛的旅程结束後，我还会想来吃马萨卡的克露露料理
这种，一点说过的印象都没有的评论。
「啊！？」
到底已经忍受不了了，魔王式的铁爪功就朝索娜酱施展了。
「喂，那是什麽」
「您、您说的什麽到底是什麽呢──啊！？」
用力地崁进去虽然外表是人类的手但内在却是亚萨奇姆制的义肢，毫不留情地在紧抓着索娜酱的头。
「对对对对、对不起！只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因为魔王大人住过的旅馆这点就成了观光景点，就稍微占点便──」
「稍微？」
「凯萨琳女士不在，就有了生意兴隆的契机就搞大了嘛，对不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っ」
索娜酱的头，发出了劈哩啪啦这种不可能的声音。
「阿一亲！你就原谅她吧！因为布鲁克镇的商人，大家都有占魔王人气的便宜，不能只怪索娜酱！」
「那就更糟糕了！你们，讲是讲作魔王大人，其实对我一点敬意都没有对吧！？岂止满满想要利用人的心思，不如说已经在利用了不是吗！」
「全镇的营收都暴涨了！托你们的福外墙也能符合圣地了！」
「资金就是从那里来的啊！」
「打算在下次，去建造阿一亲你们的铜像和崇拜魔王的教会喔！」
「给我住手っ，只有这个拜托不要！我可不想变成跟爱子一样！」
「阿一君！？你好过分！」
如果敢把铜像建造出来⋯⋯就把整个布鲁克镇染成红色っ。面对用这种会让人有真的会这麽做的氛围在呐喊的阿一，到底连克莉丝塔贝尔都觉得很不妙吧。很罕见地一边流着冷汗「我、我会去转达的」地离开了。
明明只是要一边沉浸在回忆一边吃饭而已，但不知道为什麽混沌却还是接连不断。
凯萨琳如果不回来这里，布鲁克的怪人们会爆走在哪种地步的危险性会增高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战栗了。
托达斯的人们，就连在埃希德遭到消灭後都还信仰着阿一他们所提倡的『圣洁埃希德艾希克利贝雷德』与圣教教会。姑且，认为魔王是被那个埃希德先生所信任着就不会有问题但⋯⋯
根据情况不同，或许会衍生出派阀。类似信仰旧教会（艾比克派），和信仰新教会（魔王派）二种。会被捧上来当成宗教战争的偶像就免了。主要是，羞耻心方面。
「阿一君♪ 那样很好不是吗，铜像！月小姐她们也会有！大家的铜像♪」
「爱子，你，是要拖我们下水喔道⋯⋯」
「呐，阿一君。我们家的孩子当你的太太真的好吗？是我这个亲生母亲所带大的孩子喔？」
面对同伴♪ 同伴♪ 用这种很开心的笑容在抱着阿一的手臂的爱酱，使得不只是阿一和昭子，就连月她们都投以不快的眼神了。不是不懂她的感受，但⋯⋯一码归一码。事情就该这样！地。
「那个，魔王大人～。我想饭菜已经都准备好了喔」
被从会使人感到苦～闷的铁爪功解放开来的索娜说话了。仔细看，老板娘和她的老公，就处在对女儿的失礼感到抱歉的同时正要把饭菜端过来时候。
虽然被夸大地宣传了，但饭菜所飘出来香味还是足以使阿一他们肚子里的蛔虫鸣叫了，所以菜色是非常能让人期待的水准。捡回一条命了地，索娜就被扔掉解放了。
用很小的声音「还、还以为死定了⋯⋯但是，这种感觉⋯⋯啊，我，或许到达⋯⋯」这样在嘀咕着，但任谁都没有注意到。不会想去知道这个问题会与女儿的生命危机扯上边。
然後开始吃起来的饭菜，就符合那股香味地美味，直到刚才为止的混沌就像是虚假的一样使气氛变得很平静了。
克莉丝塔贝尔的离席也是很大的原因吧。因为是和家人旅行当中，身为局外人似乎也知道要客气的样子，不过，
「我去叫来训练中的孩子们了♪ 敬请期待！」
非常在意她所说的这句话。所谓『训练中的孩子们子』到底⋯⋯
深入去思考就会吃不下饭，姑且就先忘了。和离开时的克莉丝塔贝尔酱所施展出来的浑力眨眼。
然後，时间就来到肚子吃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异世界的城镇料理使每个人都浮现出很满足的笑容。特别是，很喜欢料理的薫子等人，似乎非常开心。
察觉到气氛稍微平静下来，试图要掌握时间的老板娘──琪娜・马萨卡，和料理长老公──加拉德利乌斯・马萨卡就前来问候了。
阿一他们第一次知道他们叫什麽名字。老公，虽然给人有一种诙谐感却又有着稳重氛围的人，但⋯⋯他有着一个很JOJO的名字。阿一和愁这对父子，在心里「好帅⋯⋯」地有了反应。（注：丈夫的名字是カラドリウス，希腊语是Χαράδριος。是基督教在中世纪时被信奉的一种神鸟）
老板娘过意不去地说起话来。
「诚挚地感谢，各位，本日欢迎莅临马萨卡旅馆。没想到您会再次光临⋯⋯而且，这次，还带来豊穣的女神大人，和家人。真的令我感到很荣幸」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追寻之旅当中。所以才会过来一趟的」
「原来如此。当时，就只有月大人和希雅大人呢。呵呵，魔王大人也相当⋯⋯」
相当地，什麽啊。她的就朝缇奥、雫、香织、蕾蜜雅等人那边移动过去，最後多次地驻留在缪和蕾蜜雅身上，然後便呵呵地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因为是常识人，内在可以说还是个布鲁克人吧。有这种母亲，可以说就会有那种女儿吧。
而，这时候，阿一和希雅就意外地很快把连脸往同一个方向转过去了。
「我把饭後的甜点拿来了～」
不愧是人气旅馆的看板娘。虽说是小碟子但一只伸长出去的手上就摆着五盘，头上也放着盘子，一点都没有危险地在运送甜点。
但是，需要去注意在不是那个。明白地说，阿一就露出像是探险家发现了ＵＭＡ一样的眼神在看像索娜。
「⋯⋯我感觉，你的气息变薄弱了吧？」
「说起来，我有感觉，她的气息，从厨房那里一瞬间就消失了⋯⋯」
「？」
索娜酱，摆出摸不着头绪，什麽都不明白的表情在配膳。
但是，阿一和希雅的话，使月她们战栗了。咦？　这麽说起来这孩子是什麽时候接近过来的？这样。连拥有对气息最为敏感的希雅，和次一等的阿一，虽说是一瞬间但却没能掌握到气息？肯定会使人松懈，或是认为是心理作用⋯⋯这些都很充足了。
「喂，索娜。你，刚才做了『什麽』了」
「我不知道是什麽意──」
阿一的左手嘎兹嘎兹地动起来。铁爪功的危机，再临。
索娜酱流着冷汗的同时，但是，随即便挺起胸膛，用很得意的表情说了。
「硬要说的话就是『旅馆看板娘・最终奥义』吧」
「你，真的想要前进到哪种地步啊」
「不论何时，都要能够守护客人。我想成为，那种超一流的旅馆的女儿」
「这间旅馆，为什麽会这麽受欢迎啊⋯⋯」
索娜酱，恐怕是学会了超一流的偷窥技能了。详细去询问ＳＡＮ値可能会被削减，使阿一就没有再深究了。
去窥见深渊时，深渊也同样在窥视你⋯⋯是某深渊卿一边转圈一边说过的话。
取而代之的是，八重樫家的众人感到很有兴趣。鹫三便进行确认了。
「我听说，好像兔人族的人们也很善於气息的应用⋯⋯你是人族，对吧？」
「当然。您瞧，我没有兔耳对吧？」
用手装扮成兔耳在摆动着。
「呼嗯。这样的话就很了不起了。我，务必都想要问问窍门在哪⋯⋯」
「窍门，是吗⋯⋯我虽然不知道是怎样的窍门，但总觉得就会去想要是能够守望希雅小姐就好了」
说到底，好像不承认是气息操作的样子。虎一接过问题。生於影──咳哼っ，作为很喜好杂技的八重樫家，无论如何都想要知道索娜酱的『旅馆之女的技能树』啊。小雫会用不快的眼神在看家人！虎一爸爸，无视中！
「哪里哪里，她是兔人族，原本就是很善於气息操作的种族吧？我们人类也有做得到的方法呢──」
「我只是个旅馆的女儿被人这麽问我也很困扰，但⋯⋯我还是不觉得能够好好地守护好希雅小姐」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是『观察的修行』这个吧」
八重樫家的众人（除了女儿以外）的表情一齐咕噜地转向希雅那边了。定睛不动地在看。定～睛不动地在看着。
「阿一先生，怎麽办。总觉得流弹飞过来了」
「看着就好了吧？」
「你很壊心眼呢！」
总觉得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过来，使希雅觉得非常不舒服。
这时候缪举手发问了。
「这边！索娜姐姐！可以问问题吗！呐喏！」
「在被称为是索娜姐姐而使我非常感动的同时，会回答是理所当然的！」
「缪虽然常常在看希雅姊姊，但是她不会气息操作！要怎麽做才能守护希雅姊姊！」
「等等っ，缪酱！？」
是来自想要变强的缪酱所提出来的纯粹问题。使希雅的兔耳变得慌张！？起来る。
「索娜姐姐虽然也不会气息操作但⋯⋯」
这样作为前提的同时，索娜就像是在回忆一样视线便望向虚空──说了。
「举个例子来说，希雅小姐为了要在半夜爬进魔王大人的房间就要使气息降低到极限，在走廊上匍匐前进」
「索娜小姐！？」
「希雅小姐会趁魔王大人和月小姐离开房间一下下之际钻进房内，然後就在床舖底下消除气息等待机会来临」
「喂，你够了喔，旅馆的女儿！不闭嘴的话就赏你一发必杀的兔拳──」
「希雅小姐会侵入到天花板的内侧，试图要钻进魔王大人床上」
「兔拳」
「啊！？」
被往後拉的拳头，从正面打中後脑勺的索娜酱，就沉入地面了。
所有人的视线都往希雅集中过去了。眼神里注入着和刚才不同的感情。非常温暖。
希雅的脸红起来了。扭扭捏捏起来。
「没、没办法啊。当时的阿一先生和月小姐，根本就忘了我的存在了嘛」
「『啊～～』」
阿一和月露出理解的表情。在攻略完莱森大迷宫後，虽然月的态度有了软化，但阿一的应对偶尔会很酸。
索娜瘫软地揉着後脑勺恢复过来的同时便成沉浸在感慨之中。
「那样子很出色。也使我进发出来热情而使会看丢的气息就变淡了」
「你，到底只是认真地消除掉气息靠着闷烧之魂很自然地在监视希雅吧」
「呵っ，如果在管路内配合絶妙的角度去设置镜子，即便是在自己的房间都能够监视──」
「老板娘っ！马上去确认管路吧！这家伙有弄出监视网罗！」
「请放心。我已经撤除完毕了。就连定期检查也有在做。放着不管老鼠可是会增加的」
「不是应对疗法，要根治啊。你女儿的病」
「那已经是不治之症了」
「魔王大人和妈妈都好过份！大抵妈妈也一样，在和爸爸结婚之前每个夜里都会去守望众多的客人──」
「你在客人面前说什麽啊！」
果然，有这种母亲就会有那种女儿。代替吵闹不休的旅馆母女，有着很帅气名字的丈夫把头低下来了。
「很抱歉。妻子的家系都是这种气质的人か⋯⋯」
「是闷骚的气质吧。难道经营旅馆也不会是兴趣的吧」
「我认为不是但⋯⋯其实，妻子的家系代代都一直是旅馆的经营者喔。还有，不只是索娜，妻子的家系里每个人都很擅长在不被注意到下行动⋯⋯⋯还有，我想透过布帘您知道索娜当上问答女王了」
「啊啊，受到许多的冲击都给忘了，那是怎麽一回事？」
提到，似乎以歴史学者为首，想要追寻魔王的轨迹的人们为了取材都蜂拥而来了。理所当然，比任何人都要善於花时间去守望的索娜酱就被取材了。
「事实上，妻子的家系也很擅长收集情报⋯⋯善於从不经意的对话中听出想要知道的事」
也就是说，反过来从前来取材的学者们那边，向他们问出从各地收集到关於阿一他们的情报，结果，似乎就成了不知败北是何物的问答女王了。
不仅是阿一，就连月她们的表情都微微地在抽搐着。呐，已经不可能是『只是个旅馆的女儿』了吧？怎麽想都是一流的间谍了吧！？这样。
「马萨卡家的先祖是什麽鬼啊⋯⋯」
「谁知道。也没有祖谱⋯⋯⋯就所掌握到的范围，他们都是人族且是正常在经营旅馆的人们」
但是，这麽一句加拉德利乌斯先生就继续说下去了。
「结婚时，我被妻子的双亲提出条件了」
「条件？」
「嗯。──不能对亚人族有差别待遇。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入赘，这样」
「⋯⋯嘿耶。他们也是教会的信徒吧？」
「嗯，当然。但是，马萨卡家有代代相传的教导。哎呀，因为是开旅馆的。既然是服务业，我想接待就不能够有差别待遇地在教导了」
或者说，亚人族──现在是兽人族──不希望对他们有歧视，先祖有好像有很重视的理由吧。
月就用一副在思考的表情将推测说出来。
「⋯⋯也会气息操作，或许，他们的祖先之中就有兔人？」
「即便有，祖谱也追溯不到久远以前吧？所以就难以置信特性会被继承下来」
「就个人而言，彷佛就像是以前的兔人遗传给了後世而变得很闷烧，有点令人厌恶⋯⋯」
不管怎样说，索娜酱拥有历代最高端的技能，是具有来自血脉与Bug兔的看穿修练这个基础，似乎是这样。搞什麽啊，阿一这麽一句在吐槽自己了。
「原来如此。果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啊」
「果然踏实地锻链，才是最近的一条路」
「没错，公公、亲爱的。旅行的日程中会与郝里亚的人们进行交流吧？到时候就试着提出共同训练如何？」
「这个主意不错啊！雾乃！」
小雫用强烈的不快眼神在看着！哪是好主意啊！很明显是这样在诉说着。因为，是那个郝里亚！和八重樫混在一起，很危险！絶对不行！（注：上面鹫三的那句「好主意」，日文是「名案」，而雫的那句日文是『迷案』。是玩同音不同字的梗，迷案的中文是不应该去做的提案）
就这样到了甜点也吃完的时刻。
就为了替明天做准备稍微逛一下街上就回王宫吧。哎？不在马萨卡旅馆过夜吗？有这种天生是间谍女孩的旅馆能住人吗！我们要回王宫喔！阿一他们用这种感觉站起来了──就在那一瞬间。
「阿一亲！各位！逛街的向导就交给人家我们吧♪」
响起咚啪地轰鸣声把门打开来的就是肌肉和摺边的怪物──克莉丝塔贝尔。
不，正确来说是『人家我们』才对。
「『『『『阿一亲！好期待能够再见到你的一天嗯♪』』』』」
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肌肉。
摺边摺边摺边摺边摺边摺边摺边摺边摺边摺边摺边摺边。
用能把旅馆的宽敞入口给粉碎掉的密度在逼近，是属於肌肉和摺边怪物祭典。（注：祭典上面有小字：怪物大游行）
对着眨眼间就被包围住的阿一，寸步逼近过来的肌肉们很开心地在说起话来！大概是来的太急了吧，被排出来的鼻息便噗咻地，湿滑的汗水滴答地就往阿一的脸上招呼过去！
「哇喔」
「⋯⋯嗯嗯！阿一っ，振作一点！」
「啊啊っ，吹泡泡了！」
「拔拔っ。不要死喏！」
「啊啦啊啦糟糕了！」
「香织哟！再生魔法，赶快！主人要吓死呐！」
「等一下！小雫也翻白眼了！感觉严重到整个人都在王都的公会啦，玛莉亚贝尔这样在嘀嘀咕咕的重症了！」
「总、总之我会先对阿一君使用魂魄魔法！」
魔王会死这种罕见的事态，再临。
短时间内，二度使弑神的魔王濒临到生命危险的城市──圣地布鲁克。
原来如此，确实就如阿一所说的那样，这里是魔境⋯⋯就这样，一边看着在接受复苏处置的阿一和雫，菫她们都露出难以形容的表情了。
顺便一提，好像很担心阿一和雫亦步亦趋窥探着的『汉女系谱』的汉女们，就是过去在【霍尔亚德镇】，要去向香织告白前不久惨遭阿一粉粹的无赖们。（注：汉女系谱上面有小字「贝尔・家族」）
虽然她们也有参加神话决战，但训练期间太短且还不成熟，与最初遭到月粉碎的对象玛莉亚贝尔，和姑且是金位阶的冒険者亚贝尔亚拉贝尔不同，为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贝尔』而进行了日夜的魔改造──并不是如此地在训练着。
也就是说，是肌肉和可爱度还不够的样子。
那种，会去磨练肌肉和惹人怜爱的汉女之道的求道者们，似乎很期待能够与引领他们走向这条道路（？）的魔王再会，进而「能去当城市导游真是太棒了！」这样地，非～常干劲十足⋯⋯
「呜っ⋯⋯你是谁？我在哪里⋯⋯」
向感到混乱的同时恢复过来的阿一步步靠近！！用担心的表情两眼含泪（眼睛带有充血感）同时「『『『『阿一亲！你没事吧！？』』』』」这麽一句地进行在迫近，
「这是什麽梦啊」
让魔王又再一次，吹着泡泡昏过去了。
从那之後的一段时间里，在马萨卡旅馆，不如说是朝整个布鲁克镇，「阿一啊～～～！！」以这一句月小姐的悲鸣为首，之後连「小～～雫啊っ」这句悲鸣也跟上之下，要将二人的魂魄唤回到现世的呼唤声便持续地在回荡了。
════════════════════
いつもお读み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感想・意见・误字脱字报告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克露露料理
不是克苏鲁料理。虽然发音很像。是使用了克露露鸟所做成的一道菜。
※马萨卡的家系
在密雷迪的时代她就与这家旅馆的一家人有关系了⋯⋯或许。（注：意思就是对兔耳有异常执着的这条线索）
※贝尔的系谱
在密雷迪她们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跟贝尔塔小姐无关。
※角色扮演大会
沃卡家的三男・乔纳桑君获得（十四歳）优胜了。
沃卡家的次女・伊芙琳酱（十一歳），在缇奥的扮演上获得了特别奖。


◎托塔斯旅行记⑯
「我絶对不要」
在遥远的天空上，阿一大大地闹起别扭来了。人就坐在佛尔尼尔的舰桥内的沙发上抱着胳膊，气呼呼地将头扭向一边。
「别、别这麽说嘛。拜托你啦，阿一先生」
莉莉安娜就在他的旁边，人就坐在阿一扭过头的反方向的位置上，往他贴过去在请求着。
一行人从化为魔境的圣地布鲁克回到王都，是在昨天晚上。
不，对阿一来说应该是『生还』才对。
灵魂从肉体脱离七次（被月塞回去）。ＳＡＮ値直接归零八次（因为月的温柔恢复理智了）。退化成幼儿也有四次（造成月娇喘了）。将整个布鲁克镇染红未遂九次（被月全力拥抱阻止下来了）
死闘过了。正是，和魔境的变态居民们＆肌肉与蕾丝边的怪物们所展开如噩梦一样的死闘。
从有如地狱里的亡者那般的居民们手中，以超越极限的精神力逃回到王都来的阿一，从那之後，就为了疗复心灵创伤就被月一直抱着。（注：如地狱里的亡者这句的上面有小字，「想把人留在镇上似的」）
虽然以缪为首就连希雅她们也来安慰了，但⋯⋯这种时候，正妻大人似乎还是比较强大。多少有留下退化成幼儿这种影响的阿一，就不管任何人讲什麽都不愿意离开月。
因此，经过了一个晚上才好不容易恢复了自我的阿一⋯⋯
「我说不要就是不要」
「就不能去一趟吗。顺道去一趟乌尔镇。现在，教皇大人也在那边访问，到底过门不入很⋯⋯」
「我才不管。我，正在旅行。要去帝都」
「话、话几乎都成了片语就这麽讨厌啊⋯⋯」
阿一他们现在正朝大陆的东方而去进行第三天的旅行。目的地是【荷鲁夏帝国】，不过，阿一却是与希望能在那段路程顺道去一趟【湖畔小镇乌尔】的莉莉安娜，产生絶对不要去的争执了。
那是工作完成到一定程度，要去享受今天这趟旅程的莉莉安娜的恳求。
见状，就使得菫用惊讶的表情询问了起来。
「你喔，为什麽会那麽讨厌啊」
同样待在舰桥里的愁他们，以及希雅她们，虽然都明白原因是什麽，就露出那种表情在等待回答。
理所当然，阿一的回答是，
「那是因为絶对会跟布鲁克一样啊！」
很有可能。因为，要说圣地布鲁克是『魔王之旅的起始城镇』的话，那乌尔镇就是『女神之剑降临的城镇』了。
絶对会魔境化！阿一先生，不想去那种地方！似乎是这样。是自己亲口说出『布鲁克』而回想起昨天的恶梦了吗，阿一就这麽将月的手来过来把人紧紧拥抱住了。
「啊啊～。阿一先生又把月小姐当成布娃娃一样给抱住了⋯⋯」
「好羡慕⋯⋯但是，月也很难得会露出困扰的表情都说不出话来了呢」
「缪⋯⋯拔拔，果然会在软弱的时候就不能没有月姊姊喏⋯⋯」
就具有安定精神的效果，治疗效果这点来看缪和希雅她们或许都做得到，但如果要期待能够从恶梦中维持住具有理智如『护身符』一样的效果的话要是没有月大人，就不能说会非常有效果了。
换言之，如果缪她们是高级恢复剂的话，月就是万灵药，可以说就是如此。层次就不同了。
「这样子好了，阿一。高中生的儿子退化成幼儿都快使我看不下去了。父亲我，老实说觉得也点不舒服了」
「包上包装纸吧，父亲。会受伤的」
阿一就像是幼儿在抱布娃娃一样，重新把月抱在胸口了。光是这样或许就是『贝尔系谱』所造成的破壊力，已经是来到了能让魔王出现满身疮痍程度。
「⋯⋯那个，阿一？到底有点让我不好意思了」
处在拥抱的状态下被所有人注视，到底就连月都感到很不好意思的样子。理所当然，阿一充耳不闻。
「主人哟。乌尔那边没有『贝尔系谱』吧？没关系吧」
「你太乐观了，缇奥。那些家伙是会增殖的。会趁人类没有注意的时候，在水面下扩张势力。就不知道会潜伏在哪个地方啊」
克莉丝塔贝尔她们似乎被当成彷佛就像是从宇宙来的侵略者一样被看待了。就意味不明育成术和无法理解的强大去思考，就没办法去否定而困扰了起来。
「那⋯⋯那里可是妾身我们好不容易才相遇的地方耶？无视过去不会很过分吗。很希望义母殿她们能看看妾身们的过去呐」
「怎麽能让人去看屁屁啊」
「唔咕っ⋯⋯哈Ａ哈ａ。才、才不只那个吧！？呐，你看，有非常多不是吗！」（注：前面的「哈Ａ哈ａ」，是变态的喘气声）
「就只有你的喘息而已吧。那对缪的教育很不好」
「不是就有从六万的魔物群中解救了城镇吗！还有，和爱子初吻也是！」
爱子被流弹打中了。「啊！？对呀！」眼睛就这麽在游移起来。希望能让大家看看阿一他们所守护下来的城镇，但⋯⋯情节很令人害羞。
总觉得，就在连爱子都快要站到阿一那边对於要无视【乌尔镇】的意见表示赞成⋯⋯但是。
「啊啊我受够了，烦死了耶！希雅酱！义母同意了！请把月酱拿走！」
菫妈妈，对儿子拖拖拉拉的言行感到生气了。因为阿一基本上就是个会当机立断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在这种非常罕见的景象下直到昨天为止都很开心，但多多少少不爽是赢得胜利了。
「呃～那个⋯⋯」
「希雅，我相信你──」
「希雅酱？义母和胆小的丈夫，哪个比较重要？」
菫的美好笑容炸裂了。希雅，多次交互看了看阿一和菫⋯⋯
「义母大人！我明白了的说！」
「希雅！？你要背叛我吗！？」
兔耳不听阿一的玩笑话。便用超速度贴身过去，施以压倒性的臂力将月抢过去了。理所当然，阿一虽然就立刻伸手要去抢回来，但
「缇奥小姐！」
「⋯⋯ん！？」
「放心呐（All Right）！」
月小姐在空中飞。阿一朝出色地接住人的缇奥，大大地吊起眼来。而且一边感到害怕在喘气的同时，就在阿一以『缩地』深入过来伸手要碰触到之前，
「香织っ，接住呐！」
「⋯⋯等！？」
「哇哇っ，我～接！啊～飘起～了！」
「⋯⋯香织我要宰了你！」
「为什麽是我！？っ唔，月，你那麽轻⋯⋯」
「⋯⋯是对待。对我的对待啊」
月小姐被当成是球丢来丢去如梦一样的轻。到底讨厌一直被当成人球，就从雫的手上用重力魔法轻飘飘地飘浮起来。露出强烈不快的眼神在巡视整个房间。
堇在这时候，就绕到在感到不知所措的莉莉安娜的背後了。就这麽从背後抱住，双手就往感到很困惑的莉莉安娜的脸颊一夹。
「阿一，看这里！莉莉酱这麽浓的黑眼圈！有如在黑心企业工作的社畜一样的混浊双眼！但是，她都不觉得苦还露出笑嘻嘻的笑容，多可怜啊！」
「诶？义母大人？偶，我，很可怜⋯⋯为什麽？诶？咦？」
确实，模样很惨。整张脸。明明是王女。多麽期待这次的旅行啊。很拼命地在把工作做到一个段落喔。不得不这样地吐槽起来。
话说回来，在出发前任谁都想去吐槽了，有些「别勉强了。我说今天的旅行，就别勉强了？」这样地，委婉地在担心着，但面对不该出现在王女的脸上却只有气氛显得很活泼的模样，任谁都感到不开心最终都说不出话来了。
莉莉安娜的模样透过菫的嘴说所说出来，使阿一显得很狼狈。见此使菫进行追击了。
「在变得这麽可怜的模样之前，莉莉酱就很想去旅行了喔！这孩子很努力喔！都没注意到自己的惨状！」
「那、那个义母大人？　我很可怜是怎麽⋯⋯」
「因为昨天的那件事而使心满是创痍？　哈，听到这样的魔王都让我吓一跳了。真正的浑身创痍啊，就是在说现在的莉莉酱这个可怜的孩子喔！」
「⋯⋯可怜⋯⋯我，很可怜⋯⋯明明是王女⋯⋯诶，但是，为什麽？」
对於被觉得很可怜而感到震惊的同时，是什麽原因呢，莉莉安娜公主显露出不知所以然的样子了。十四歳。
好可怜！这麽地使所有人都快哭出来了。
「唔っ⋯⋯被这麽一说⋯⋯就没办法反驳了。我⋯⋯这种程度就在逃避我太没出息了⋯⋯」
「阿、阿一先生！你承认好吗！？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
「看样子是清醒了呢。⋯⋯阿一。你愿意一听，莉莉酱那会使你缩短性命的请求了吗？」
「寿命！？义母大人，这到底是什麽情况──」
「啊啊，老妈。我错了。肌肉和蕾丝边怪物们都不算什麽了。是变成那种模样来的莉莉的请求，做老公的不听像话吗」
「那种模样是什麽模样呀！？大家，是怎麽看我的！？」
「被知道也没关系喔。好了，我们就去乌尔镇吧？老妈，这趟旅行我絶对不要飞去回忆之地喔。打算全部都要开开心心的」
「事到如今才说出真心话啊」
莉莉酱眼睛含泪了。被义母和老公无视，岂止被其他人很微妙地温柔对待，倒不如说是被投以安慰的眼神而说出「我不懂！」的话来。
面对彷佛还摸不着头绪的莉莉安娜，香织投以刺人的眼神同时询问了。
「呐，莉莉。为了今天的这趟旅行，你做了多少的工作了呢？」
「诶？就算你问我多少也⋯⋯」
「用时间来形容，你一天要工作多久呢？」
「诶？虽然没有仔细去计算⋯⋯」
气氛凝结起来。特别是社会人士的家长～们表情都冻住了。
对奇怪的氛围感到困惑的同时，莉莉安娜畏畏缩缩地，多少就用「我，很普通吧？」的氛围放出追加而来具冲击性的话了。
「啊，一早起床就开始工作⋯⋯然後隔天的太阳⋯⋯在看到之後，姑且就去休息一下⋯⋯哎！？为什麽，大家都哭了呢！那、那个义母大人！？义父大人！？而且薫子大人你们都这样样！？为什麽要抱住我啊！？」
家长～们一边流泪一边给十四歳就在工作的王女一个拥抱了。菫用鼻酸的声音说起话来。
「居、居然都到了这种程度⋯⋯我要去跟露露亚莉雅说一说是要害死女儿吗！就算是王女也太严厉了！」
「请、请不要这样っ，菫义母大人！要是被母亲大人知道是会被阻止的！」
「莉莉酱！？这时候还要露出悲壮的表情吗！？」
莉莉安娜说，不只露露亚莉雅，似乎只要她晚上还在工作被发现就连荷莉娜她们都会来阻止。因为，很多时候都会偷偷摸摸在做。
「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复兴！不分是我还是谁都会这样！」
用混浊的眼神，鼓起干劲来在极力主张着的黑心王女大人。那麽，如果以这样的自己为基准来分配部下们的勤务的话，即便是那位骑士团团长也会崩溃的。
香织，用我已经看不下去了！这种表情对阿一说起话来。
「阿一君。能不能稍微对加快复兴出一份力呢？」
「⋯⋯说的没错啊。在回到地球前，就先去分配一下可以提升乌尔班他们这群王国的链成师们，跟土建有关的工匠的能力的神器吧」
王国的链成师们，很景仰一代宗师的阿一而增强起实力，而且还因为世界上中很仰慕魔王的链成师们都聚集而来，现在已经有百人以上的链成师集团在王国活动中。如果给予他们神器来提升底子的话，确实能对复兴发挥出很大的帮助吧。
拥有魔王印记的的神器任谁都会想要得到手，为了避免无谓的混乱，除了一部分的例外之外就没有散布出去⋯⋯
从莉莉安娜的模样来看，阿一就决定要做出另一个例外了。不得不，做出来的决断。
「⋯⋯我不懂。我明明非常平凡」
虽然被在安慰着的家长～们给埋住了，但莉莉安娜看起来不能接受地在嘀咕了。
不管如何，莉莉安娜的心愿得到了实现，阿一决定要前往【湖畔镇乌尔】了。
就这样，阿一在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所踏上了【湖畔镇乌尔】⋯⋯
「不会⋯⋯吧？」
阿一露出说不出第二句话来的模样了。
「那个，阿一先生？只有凯萨琳女士不在的布鲁克相当『那个』对吧？」
面对透过佛尔尼尔舰桥内的窗户，俯瞰了整个城市而无法言语的阿一，莉莉安娜用带有苦笑的感觉说话了。
就如那句话所说的那样，看样子就只有【布鲁克镇】是那种脑子有病的集团的根据地。
没错，【湖畔镇乌尔】，很正常！
和以前看见的时候几乎没有不同。在阿一与六万魔物群战斗时用『链成』制造出来的城墙上所描绘的的雕刻和绘画，被修整而磨的很光滑显得很漂亮，或是和魔物的血肉一起被耕耘过的战场遗址变成了一片漂亮的谷仓地带，它们反而变得很受人欢迎。
「相当有常识⋯⋯」
「阿一先生，你是看待这个世界的人们的呀」
莉莉安娜大人作为托达斯人民的代表投以不快的眼神。
「不，因为啊⋯⋯」
王都的居民人──转信爱子教团的人们看上去都是疯子，许多商会还会贩售印有班上女生的抱枕和Ｔ恤，乌尔班他们那群链成师集团擅自就在王都的大结界上安装上了具有选择权的机能，而且它还能透过王宫的神器将魔王一行人旅程故事化後，投影在大结界上，因为这种全息风的电影机能超令人不好意思地。便马上破壊掉了。
诸如此类，使阿一会去形容王都的人们头脑有点『那个』。最後看向莉莉安娜，
「因为王女就是这种样子」
「这话是什麽意思！？」
是对黑心王女的悲惨表情感到同情的香织便施展了再生魔法，「神代魔法果然很厉害！能够消除掉回复魔法都再也没有效果的疲劳！这样一来⋯⋯就能做更多的工作了呢！」这麽在胡诌的王女感到很不妙──这个意思。
「复兴能快点结束就行了吧⋯⋯⋯就像莉莉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这话是什麽意思啊！？」
就连在这样子互动着的时候，佛尔尼尔就抵达到城镇的正门的上空了。明白镇上变得闹哄哄的。
和阿一一样在看见窗外景象的菫发出感叹的声音了。
「话说回来真是漂亮呢～。湖水闪闪发光，稲穂随风摇曳好像波浪」
确实，是一幅很美丽的景象。
巨大的湖泊将阳光反射的很灿烂。那座湖泊延伸出一片广大的谷仓地带。稲穂在风的吹拂下形成波浪般的景象，就宛如是大地上的黄金海。
北方延伸出一片会让人吃惊的雄伟山脉地带，放眼望去可以看到鲜艳的红叶。但是要是让视线稍微往东移过去，这次就延伸出一片如盛夏的树木一样的深绿，而在它的对面则可以看到一片冬天即将要到来的枯木。彷佛就像是四季的展示会。
很不可思议、很壮阔，又很夺目的美丽。不只菫，就连其他的家长们，以及意外地没有到访过的缪她们，全都看得很入迷而吐露出「喔」这种叹息了。
愁无意地询问了。
「阿一。好像有提过，这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谷仓地带吧。现在正好是收获期吗？」
「谁知道，有可能吧。到底我不知道收获的周期⋯⋯」
阿一将视线往莉莉安娜看过去时，莉莉安娜很得意地点头了。
「本来，乌尔的収获时期是一年一次，现在并不是这样。但是，现在的乌尔収获周期是一年三次。不只是乌尔，其他几个农耕地也是如此」
「莉莉酱，那是怎麽一回事呢？」
「也就说呢，义父大人。在北大陆约三成农耕地，因为後天的缘故使土壤变得能让作物成长的速度要比一班作物快三倍，必然，也使得収获量多了三倍」
而且，那位重要人物就是！莉莉安娜的眼神就这麽注入了感谢和畏敬之意──
「──就是『豊穣的女神』，爱子小姐的功劳！」
「『『『『噢喔～～～～～～～』』』』」
「大、大家客气了」
爱子哈腰地感到很不好意思一样在鞠躬。
阿一很感概地接着往下说。
「天职『作农师』──对农业方面的技能和魔法拥有极大的适性，能够洞察土壤的问题・改善点这种天性的感觉，并拥有对此进行改善的实行力的超稀有天职。乍看很朴素，但稀有度却仅次於『勇者』」
「诶，是这样吗？是不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农家子弟的关系呢？」
昭子露出惊讶的表情感到纳闷了。可以加快作物的成长速度去改善土壌改善这点就非常令人惊讶了，似乎不认为女儿能拥有那麽贵重的才能。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农民，也有这个缘故吧。
阿一向那样的昭子，补充了。
「拥有下位互换天职的人，好像也办的到。这麽说起来，就当成是农业系天职上的最高位阶，这样来看就行了」
「⋯⋯也就是说，能够在果园内，不论是米或小麦或蔬菜甚至是任何东西都能培育出高级品⋯⋯类似这样子对吧？」
「是的」
「⋯⋯爱子，你很危险呢」
「母亲，你的形容」
「因为，你就算帮忙家里，都没有对农业那麽有兴趣。感觉很狡猾呢」
「我、我哪知道啊！天职又不是我可以去选择的！」
面对昭子所投以的难以形容的眼神，和其他家长们「原来如此。会被称为豊穣女神而被尊敬的理由已经完全明白了」这种钦佩的眼神，使爱子不知道是不是不好意思了就变成如小动物一样的娇小了。
而，这时候，阿一的声音微微地有了变化。
「没错，很危险喔。爱子才能和能力」
面对带有苦笑，稍微低沉，明亮感就快消失掉的声音，使昭子她们都露出感到不可思议的眼神在看过来。
「请想像一下。在战争时，能够供给数倍粮食的存在会有怎样的价值」
「⋯⋯啊」
昭子恍然大悟地看着女儿了。爱子也同样，是回想起当时在乌尔镇所发生的『那件事』了吧，就连露出一副很苦涩、感到痛楚一样的僵硬表情。
「爱子的能力，让北大陆的粮食问题产生变化。完全没有了兵粮问题的军队，就敌人来看根本就是恶梦吧」
鹫三手就抵在下巴用呻吟一样的声音接着说下去了。
「那是『作为国家的体力』的问题啊。战争，就像个会在各方面将国力给吞噬掉的怪物。但是，在粮食这方面敌人的续战力完全不会衰退就⋯⋯」
「理所当然，就无法放着不管了」
「对敌国来说，某种意义上，要比勇者棘手多了」
虎一和雾乃露出担心的眼神在看着爱子。总觉得，能够察觉到爱子的身上发生过什麽了。
当事人的爱子，对雾乃说出来的话，使身体稍微颤抖了。那虽然全然是偶然，但还是会让人禁不住去回想起来。那个痛苦的记忆。
──畑山老师。⋯⋯我要杀了你
是自己重视的学生对自己说的话。杀意。疯狂。
──某种意义上，魔人族是不会放任比勇者更棘手的存在不管
爱子低着头，让意识被囚禁在记忆里──
「哎呀，理所当然，就被盯上了。那个方法，就是将我们同班同学之一拉拢到魔人族那边，用煽动魔物群去城镇的方法杀掉爱子──」
「阿、阿一君！」
爱子，不禁就制止了突然间就用很轻松的语气把事情给说出来的阿一了。但是，阿一一点都不在意地继续说下去了。
「然後，该怎麽说呢，那个同班同学就被我杀了」
响起嘶这种倒吸一口气的声音了。判断不出来是谁。但是，那声音是来自家长们──特别是，智一和薫子，以及昭子睁大着眼睛时，他们之中谁所发出来的吧。
阿一向说不出话来的昭子她们，浮现出苦笑说了。
「来开这座城市时，都还能听见当时的居民所说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只是『豊穣女神』，和她的『剑』打倒了首谋者救了这个城市的美谈罢了」
也就是说，阿一会特意去讲这件事，就是为了要避免事实所造成的突然伤害。
去杀害同班同学。
是回归者中，没有回来的学生之一。媒体会大作文章的原因之一。
想看那段过去就看的到。就算不看，也会一定会听到。
昭子她们在偷看阿一的模样了。
他的脸上，没有半点忧郁，後悔，甚至也没有忧伤。反而，也完全没有沉浸在喜悦的样子。
在那里有的，是与之前看到相同。不管怎麽说，就只有全然去接受自己做过的事，这种觉悟而已。
月她们静静地，在窥视着家长们的模样。只有愁和菫，已经说过要说的话而采取静观。
其中，很令人意外最先开口的人就是昭子了。
「谢谢你的关心，阿一君。那麽，能让我看看和爱子接吻的情节吗？」
「母亲！？」
爱子吓一跳了。昭子显露出「因为我很在意」这种恶作剧的笑容。
於是就像是在搭顺风车一样，鹫三他们也接着开口了。
「ＶＳ六万好浪漫啊。务必，都要请让我见识一下」
「电影也不会有啊⋯⋯」
「我是对与黑竜样貌的缇奥小姐的战斗很有兴趣。兵器ＶＳ竜很令人雀跃」
事实上是满是战斗民族的感想。智一和薫子，面对昭子她们的样子就松开肩膀上的力气，显露出再次下定好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地看看旅行的轨迹。
以缪为首，香织和蕾蜜雅也都显露出很有兴趣的模样。雫也一样，如果是平时就会对祖父他们送以不快的眼神，但当下并没有那样。看样子，似乎也对自己没有参加到的大规模战斗很感兴趣的样子。
「敌人多的话决战时那边会比较壮大」
「一码归一码喔，阿一君」
香织，指的好像就是这种事情。
「呵呵，妾身和主人运命的相遇，也终於看的到了呐。来吧，主人哟！赶紧开始吧！」
「就那麽想看，被捅屁屁的情节啊」
是你想看吧。因为是大变态。
「好了，阿一。许多镇上的人都出现罗。事前的提醒都很清楚了，就快点开始吧」
如菫所说的那样，乌尔镇的人们全都往城墙外聚集过来了。虽然没听到声音，即使如此还是可以明白样子是闹哄哄的，表情都显露出光芒在挥着手。
是非常普通的欢迎。没有角色扮演，外墙上也没有会鹰◯俯冲的旅馆的女儿。当然，也没有魂之姊妹，和变态的特殊部队。
更重要的是，
「⋯⋯很好，没有汉女」
这点就很出色。
「⋯⋯阿一，警戒成那样」
「嘛，因为要是有，又会把月小姐当成布娃娃了，没有就可以放心了呢」
在这麽交谈的同时，阿一让佛尔尼尔着陆了。
在吵闹声中，开启後舱门。从坡道下来到地面过程中，大大的欢呼声让空气振动了。
豊穣的女神大人！女神之剑大人！魔王一行！欢迎！这种，充满亲切感和感谢与敬意的明亮之声就响彻开来。
薫子和智一，面对那种欢迎场面整张脸都红起来显露出动摇了。
「呜っ，这有点令人不好意思呢⋯⋯」
「王妃大人说的没错要是在王都举办游行，会更轰动吧。拒絶她是正确的」
处在简直就是个电影明星一样的感受下，使包含昭子在内的人似乎都有着一般人的感性而感到非常害羞了。
「好棒喔！儿子和他的老婆的很受欢迎！鼻子都变长啦～快要变成天狗了～」
「大家好！我是魔王的父亲！也是豊穣女神的义父！」
菫和愁，用宛如就是个电影明星一样的满面笑容在挥手。被智一他们投以「这对夫妻果然怪怪的⋯⋯」这样的眼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群被拨开来，一名被神殿骑士们包围起来老人走过来了。穿着一身虽然很壮丽但服装是很适合旅行最上位的圣职者所穿的衣服。
那就表示。
「西蒙大人！」
「王女殿下，三个月不见了吧」
与莉莉安娜亲切地在聊天的他，就是新生圣教教会的教皇猊下──西蒙・Ｌ・Ｇ・利贝拉尔。
『脚步很轻快的教皇大人』『爱流浪的猊下』『失踪和疾走的高手』『被指名通缉系的教皇大人』『那张脸要是突然出现就去找来他的孙女希比尔』『会被孙女抓住脖子拖着走系的教皇大人』『话说，那个人跑起来的速度真的连现役骑士都追不上』等等拥有许多的别称，是个和前任教皇在种种意义上都全然不同的教会最高的权力者。
理所当然，他认识阿一与月她们。西蒙教皇行为飘逸，爱装糊涂虽然模样很显眼，但却拥有众多的见识和经验而使得他的人品非常深厚，和阿一他们也处的很友善。
原本就对亚人族（现在的兽人族）的歧视主义保持反对意见，历经几番波折一家人虽是被贬至【古卢恩大砂漠】的边境，但在【神山】崩毁後，就有被莉莉安娜询问是否愿意就任新任教皇这种经过的人。
在前往到王都时，看样子爱子的烦恼──学生与教师的禁断之爱，是絶对不可以的！但是啊──在听完过後，稍微给了一下建议，就特别被爱子当成是祖父一样地仰慕了。
那样的西蒙教皇，不知道为什麽就让视线在阿一的四周左瞧瞧右看看地在移动後，就发出「哎呀？」的一声感到有些纳闷了。
然後，
「好久不见了啊，阿一殿。话说回来，优花小姑娘不在吗？」
「噢喔，你依旧这麽有活力啊，西蒙教皇。但是⋯⋯园部怎麽了？」
「没甚麽，太太们都到齐了吧？我在想为什麽会少了优花小姑娘」
把为什麽这个疑问说出口了。事实上就在爱前来谘商的同一天，优花也有来谘商，就和她们特别亲昵。顺便一提，那时候的优花的烦恼，就是该怎麽向救命恩人的某位魔王，表达感谢才好⋯⋯这方面的事。
西蒙先生，是知道当时、总觉得情况是很酸酸甜甜的。因此，
「不，我反倒搞不懂，为什麽这里会出现园部的名字」
面对阿一的这种疑问，使她更加有些纳闷地说了。
「优花小姑娘也是你的老婆吧？」
「什麽啊。才不是」
突然间，西蒙教皇像是领悟了什麽，点了点头重新说起话来。
「原来如此，果然当个爱人比较能够冷静下来啊。总觉得，那孩子给人有一种是爱人类型的人呢」
「教皇，你终於开始衰老了吗か？」
「库库っ，真爱装傻。你也很喜欢吧。可是我懂喔，那种感受！男人，偶尔会想要被爱人疗育和──」
「你这个色老头，不给我闭嘴的话就给你开个洞」
阿一的额头上浮现出青筋的同时虽然手就按在多纳上，但在那之前，
「⋯⋯我总觉得，优花怪怪的。阿一，她是什麽时候当你的爱人的？」（注：爱人＝情妇，照一般社会来看名分的排名是妻>妾>情妇，另外就是个人主观认定的问题）
「阿一君？你和优花酱何时有了那种关系了呢？何时呢？」
「确、确实园部同学非常在意阿一君⋯⋯但是，我认为爱人是不行的喔！我，认为那种关系是不可以的！」
「优花⋯⋯不知不觉就对那种事情⋯⋯阿一先生！你果然不是要把荷莉娜和库洁莉当成是自己的部下，而是要她们当你的爱人对吧！？」
月、香织、爱子，接着是莉莉安娜，就连希雅她们都用怀疑的目光⋯⋯
智一爸爸露出杀手的眼神了。薫子她们这群母亲～们眼神有点冰冷了。
然後，
「拔拔～。爱人是什麽？」
「⋯⋯那是缪不需要去知道的名词」
女儿纯真的话语使阿一的表情抽搐起来的同时，就一边在思考。
难得来到一个既和平又平凡的城市，但为什麽这个不良教皇，就要来找砸，这件事。
西蒙教皇的话，使镇上的人们都显得闹哄哄的。果然就连要在【乌尔镇】很平和地观光⋯⋯似乎都不可能了。
应各种请求虽然也想要来写点不同的故事，但现状，没有时间可以从无到有开始写，因此旅行记还会稍微再写下去，敬请见谅了！
※梗的介绍
・女同学们的商品贩售
来自１０卷附赠的广播剧ＣＤ。幕後黑手是莉莉安娜公主。
・透过大结界的萤幕投射的电影
是经由日常进口而来。日常是阿一自己做的。和月的爱的记録。
・西蒙教皇
是在文库版第７卷中的外传登场。很迷惘要不要写出来，但後日谈基本上要对应文库版所以不写反而就会很怪，於是就让他登场了。


◎托塔斯旅行记⑰
【乌尔镇】，眼下已经是被惊人的喧闹声给包围了。原本作为农业城市应该是很恬静的，但现在却是在几十分钟内就聚集了无法想像到的人数挤在主要干道上，在兴奋与狂热下让空气在震动著。
会这样很正常。因为，前来的人是那位魔王的一行。豊穣的女神大人就不用说了，更还有王国的莉莉亚娜公主和新任教皇大人都加入在裡头。
确实，这对农村的人们来说是一辈子都见不到的景象吧。
倒是，这个【乌尔镇】人们，和某个魔境的居民们不同，岂止教养很周到如此有常识性，不如说即便很兴奋，都能宛如就像是处在游行时那样好好地站在道路的两侧不会去妨碍到通行。
因此，就在对爱子的敬爱之语和女神万岁的呼唤毫不间断如万雷一样持续在迴盪，以及面对还有和魔王大人在一起魔王的子神们啊这样的期待声下，使爱子超越了羞耻进入到〝无我的境界〟，大喇喇地很舒适地游行起来了。
「爱子。总觉得，你给人有一种通透的感觉……没事吧？」
「是的。爱子没事」
「阿一君，我家的孩子没事吧」
面对昭子作为一个母亲的提问，使用很有透明感的微笑回答了。原来如此，只是笔直地看著前方，从微笑的状态到表情涟一厘米的变化都没有的样子来看，确实是很有问题。
「是到现在还没习惯被当成女神来看待吧」
「是的。爱子还不习惯」
各方面都不适应。对这个城市的人们来说爱子被当成了是创造出现今生活的基盘的恩神，那股热情被很强烈地传达出来了吧。
姑且，收到阿一的眼神，缇奥就施放出魂魄魔法。爱子闪亮地发光了。
光芒四射了喔！ 多么神圣啊！ 难道是在祝福我们？ 真是一位非常慈悲的大人啊！
爱子大人万歳！！ 爱子大人万歳！！ 爱子大人万歳！！ 爱子大人万歳！！
女神大人万歳！！ 女神大人万歳！！ 女神大人万歳！！ 女神大人万歳！！
「主人哟。造成反效果了」
「怎么办咧」
没能怎么办。爱子的氛围变得越来越透明。眼神很平静，彷彿就像是开悟似的。那样子更增加了神秘性，使居民们开始「感谢啊～」地膜拜起来。
「小爱的人气，真是惊人呢……」
「在这座城市要比阿一更被仰慕啊」
小爱的神格化无法停止！ 平时，在学校会被教务主任严厉地提醒而哈腰，做太多事情时会使眼睛转圈圈起来还会四处跑来跑去与有著小动物受到惊吓时的模样反差很大。
菫和愁的感慨话语，使每个人的表情看上去都留露出佩服与同情。
「呵っ呵っ呵。爱子殿或许要比老夫更适合担任教皇。好怀念对阿一殿抱持著爱慕之情而慌慌张张的时候啊」
「等等っ，西蒙先生！？」
小爱，随著意外的暴露而恢复过来了。虽然发出嘘ーっ，嘘ーっ的声音把手指抵在嘴唇上要人不要说出来地在诉说著，但以昭子为首的女性们把「嚯。这部分详细说说」的视线压力施加给了西蒙教皇。理所当然，西蒙教皇屈服了。
「会变得在意阿一殿也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自己可是老师！ 不能有禁断之恋！ 可是……我没办法忘掉啊！ 在这种感觉下，显得非常少女情怀。一个人，就在花坛裡烦恼著」
「西蒙先ーーーーー生っ！！」
这个臭老头！ 干嘛把他人的谘商内容给说出来啊！ 这么地使爱子吊起了眉头，但面对女性们的温暖眼神又马上以双手掩面了。不论是耳朵或是脖子都红通通的。
「嘿耶，哼～哼，这样啊～」
「……母亲？ 你想说什么？」
面对昭子听起来很开心的声音，使爱子从指缝中送出不快的眼神。
「你，在回来之后不是就烦恼个不停吗？ 直到阿一君来到家裡什么都没告诉我」
「唔呜っ，那是……因为……」
「你一扯上恋情那方面就会因为迟钝而优柔寡断，更还会不可以不可以的，你――」
「母亲，要含蓄喔」
「感觉你会很亲近阿一君，看样子是多亏了西蒙先生吧？」
这么说著说著，昭子便看向西蒙，在说了一句「我家的女儿受您照顾了」后便恭敬地鞠躬了。
「哪裡哪裡，不需要这样。老夫什么都没做喔。只是爱子殿，有明确地去重视自己的心意才有的结果吧」
「〝我认为，爱子殿能去重视那份萌芽出来的心意就行了〟――这么说的人就是西蒙先生呢」
嘿耶，什么啊。不就是一个很花俏又古怪的臭老头而已吗。有在做很有圣职者风格的事情不是吗。被阿一他们注入著这样的眼神。
西蒙教皇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把视线移开来了。这时候，响起了一阵冷澈的声音。
「……嘿，给了爱子小姐那样的建议。明明对我就只会，〝哎呀，加油吧〟这样说」
是莉莉亚娜。冷澈地在看著西蒙教皇的背影。
看样子，她也同样有去找西蒙教皇作爱情谘商的样子。是推荐西蒙去担任教皇，或是年幼事的谈话对象，有著信赖关係的缘故吧。正因如此，比起自己对爱子能更好好地做好谘商对象这一点似乎有种无法释怀的感觉。
「向公主大人进行谘商，是在得知优花小姑娘和爱子殿所说的人是阿一殿之后的事啊」
「那又怎样」
西蒙用果断的表情辩解了。
「老实说，阿一殿你去吃屎啦」
让那么有魅力的女性们侍奉著的同时，更加地，连同公主大人在内的三人都……爆炸啦。夜之魔王给我爆炸啦！ 我管你的！ 你去烦恼，陷入修罗场吧！
在那样的一句话后，似乎就这么在想著闹起彆扭了。西蒙教皇大人，那个心还很年轻的样子。
「挖哩咧，你这个圣职者的领袖」
「管你的！ 老夫只是代表所有男孩子们的感受！」
西蒙大人老大不小了还在闹彆扭。愁他们这群男性们都显露出「哎呀，你的感受我们不是不了解」的表情。
「这样的教皇没问题吗，莉莉」
「说真的，即便这样他还是被众多的人们仰慕著喔」
莉莉亚娜很为难地笑著。
就在进行这些互动的时候，在一行人的视界裡看见目的地了。行走在处于游行状态下的街道上，心情一直都很差的智一确到。
「阿一君。那就是〝水妖精之宿〟吗？」
「嗯，没错。是我们要过夜的旅馆」
水妖精的由来，被认为是乌尔蒂亚湖中有存在著精灵，是自古就有著老字号明。另外，最初会到这裡来，就是爱子的希望，想向在各种意义上受其关照过的老闆，进行头一个去找声招呼的人。
在说明过后，这次换成薫子用有点为难的表情开口了。
「呃っ那个，这地方的人们一直来来去去的……要是不会对工作造成问题就好了……」
不管怎么看都是因为看到人数多到都是放下手上的工作的人们就待在主要干道的两侧，而感到担心。话虽如此，薫子只是说著比较委婉，其真心话是，就连我们要去参观这间旅馆都会在外头等著对一般人的是很痛苦的……肯定指的是这件事。
察觉到这种情况，阿一在浮现出稍微在想事情的表情后，很快地就把脸靠近到爱子的耳边。突然间就在耳边呼了一口气，就使爱子发出「咿」的声音。
四周发出「噢喔！！ 相当亲密！」「 果然我们的爱子大人是最棒的！」「爱子大人才是正妻！」这种欢呼声了。月大人的额头上冒出了青筋。香织用没有笑意的笑容看向人群，使他们突然感受一股恶寒而举止可疑了。你看！ 这隻手上的鸡皮疙瘩！
「阿、阿一君。在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做什――」
阿一向红著脸颊的爱子，开始做出很不自然的唆使。于是，紧接著，
「不要这样！」
爱子表现出断然拒绝的姿势。
阿一先生，拐弯抹角地展现出像是在说有料到这种情况的举止了。加上，手就放在爱子的耳边，还有类似在爱抚的举动。爱子虽然变得更加害羞，但是，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虽然感受到总觉得是被执念很深的女人给瞪了一样的恶寒，但那不算什么！ 要把爱子大人的尊贵模样烙印在视网膜，铭刻在脑海裡！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在想，但欢呼声更大了。适婚年龄的女性也都发出「呀～～っ♪」这种尖叫声。
整个城市，现在，非常兴高采烈！！
另一方面，菫她们这群家长～们则是露出「哎呀，就在马路上做什么！？」的眼神。月她们似乎听见阿一在什么，而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
「诶？ 做完这个之后就能换了？ 那、那是……确实是帮大忙了……但是……呜，我知道了啦。我做就是了！ 我做！」
不知道为什么，爱子散发出一股自暴自弃的感觉。这是常有的事。
然后，无视了那样的爱子，你们到底说什么的昭子她们便用惊讶的表情往阿一看了过去。
阿一并没有回答，取而代之的是发给每个人一副太阳眼镜。好像是要他们戴起来的样子。智一露骨地显露出「你是要做什么吧」这种警戒的表情。
这时候，从阿一那边收下什么的爱子便答答答地跑到前面，然后，单手就放在胸前，另一隻手就举到头顶。宛如，是自由女神一样的姿势。但是，举起来的不是火把，而是一根奇怪的银色圆筒。
「乌尔镇啊！ 我回去了！」
一拍。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比刚才要高出数倍的欢呼声便响彻开来。
昭子对女儿的怪异举动睁大著眼睛。就在其他的家长们处在发生什么事情了！？的惊愕中，爱子稍微让视线彷徨起来「那～个？」地嘀咕起来，一拍后，右手便微微地有动作了。突然间，银色的筒子就发出咻这一声微弱的声音就往前端伸出去了。过一会儿，红色的光便闪亮地游走开来。
是什么奇迹呢让人们更加兴奋的时候，爱子也同样大大地扯开嗓门了。用满是自暴自弃的感觉。
「那一天，在那个地方的各位！ 还记得吗？ 倾注下来的奇迹！ 将袭击众人的故乡的悲剧，反弹回去的那个奇迹！」
――哇噢噢噢噢噢噢噢噢っ
――没有忘记啊啊啊啊啊っ
――直到末代都会传颂下去喔喔喔っ
爱子再次露出侧耳倾听的表情「那～个……」一句地嘀咕，就让银色的筒子绽放出闪耀的红光，然后再次说起话来。
「没有遇见那个奇迹的瞬间的各位！ 如果能实现会想知道吗？ 会想看吗？ 想要共享感动吗！？ 那一天的奇迹！」
――我们想要知道ーーーっ、爱子大人ーーーっ！！
――僕也想看！！
――用臭屁的表情在说著的老公实在很令人鬱闷っ。我想共享っ
爱子在还是一句「那～个」之后过了一拍就扯开嗓门。理所当然，也没忘了要让红光从银色筒子裡绽放出来！
「很好！ 那么就展现给大家看吧！ 再一次，分享感动吧！ 以豊穣的女神之名，唤醒那天的景象！ 我要放映出过去的那个奇迹！」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女神大人的奇迹要为了我们！？ 怎么回事！！
平时很恬静又勤奋的乌尔镇的居民们，就像是被爱子的演说给吸引了一样躁动起来。情绪变得很奇怪！
爱子，这是最后了！ 只能穿越过去！ 用这样的表情，让红光绽放开来的同时说出最后的话语。
「我宣布，这裡将会举行名为〝乌尔镇的蹂躙剧～降临的女神和她的剑～〟的盛大上映会！ 地点就在北部穀仓地带！ 一个小时候会进行放映！ 一定要去看喔！！」
彷彿就像是电影的宣传，无疑是这样没错。镇上的人们，即便不是很明白，但都理解要在过去大会战的北部平原，再次展现出女神的神力，一拍。
「好了っ，快去北门！ 好位子先抢先赢！！」
红光闪耀开来。哇啊啊啊啊啊啊地一声，居民们配合了女神的号令一齐跑走了。咚咚咚地让大地震动起来的同时，就为了要在特等席上观看奇蹟便争先恐后地跑走了。
在眨眼间人都跑光光的主要干道上，成功把大阵仗的人们给出色地引导走的爱子，
「呜，好丢人……」
这么嘀咕起来整张脸就回到满脸通红了。阿一在拿下太阳眼镜的同时很满意地点头了。
「真是出色的煽动……不对是诱导啊」
「全部都是阿一君你的台词吧！ 都拿出很即兴的台词了呢！」
爱子从一隻耳朵裡拔出什么东西来了。怎么看都是耳机（神器版）。是念话的接收器。也就是说，那是可以爱子能够去复诵阿一的台词。
「还有，最后，这是什么？ 照被说的那样，每次说话都要按下按钮」
这么说著说著，爱子就把银色的筒子还给阿一。把同样的太阳眼镜拿下来时，菫就用有点抽搐的表情说起话来。
「呐，阿一。总觉得，很眼熟」
「呐呐，拔拔！ 那是Men in Bla○k裡的人吗！？」 (注:Men in Black，台湾译为MIB星际战警)
很适合戴上与骇客の务的主角一样帅气的太阳眼镜的缪，在期待中蹦蹦跳跳询问了。光是戴上太阳眼镜就明白了。那双眼睛在闪闪发光。阿一开怀地笑了。
「没错。我命名为て〝洗○装置・新版〟。和本家相同，闪一下就能消除掉记忆的机能是必备的，像刚才那样辅助型去用在诱导意识导也很优秀！」
一板一眼的乌尔镇的居民，虽说是女神的话但能一丝不乱地行动起来，好像是这种与某外星人在战斗的出色秘密组织的美好印象所製造出来的山寨道具造成的。
总之，智一从旁插入进来了。
「那不就是洗脑吗！ 那么危险的东西马上处理掉！ 还有，那个电影我也有看过喔！ 虽然心想不会吧，但你不会去窜改我的记忆吧！？ 主要指的是我们家的天使！」
「智一先生。甚是遗憾。我是不会对家人使用的」
「除了家人以外也不能用吧！？」
「可是，智一先生。从国家或是奇怪的组织手裡保护家人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不得已的处置。是很艰难的决断」
「那你就不要用那么超写意的表情说出艰难的决断啊！」
「顺便一提，也有五块钱版本的东西喔。嘛，这个是那个暗杀者天职的傢伙专用的」
「你把危险的东西交给危险的人了！？」
智一先生，处在紧抓著阿一的肩膀的状态。就极为善良又一般成人的感性来看，洗脑是绝对不行的！ 试图要去说教。用〝因为是阿一就没办法了〟不放弃的这点，在某种意义上，有好好地考量过阿一了吧……这么想，就使阿一只能露出困扰的表情了。
这时候，救援登场了。
「没想到，真的存在〝洗○器〟……阿一君。多少钱？ 你开个价」
「爷爷！？」
鹫三先生的眼神是认真的。不知道从哪裡拿出了一本支票簿。在睁大著眼睛的雫的旁边，虎一则是从钱包裡取出一张卡片了。
「我是有偷偷去拜託和八重樫有关係的企业……果然要实现很困难的样子。你可以从我的户头裡要拿多少就拿多少，能不能让给我？」
「父亲！？」
「阿一先生。我把我们家的雫献给你，请给我一个」
「ＯＫ，母亲。如果要和女儿的仁义一刀两断的话这个心愿我愿意接受！！」
小雫不可以啦冷静一点っ！！　香织，放开我！ 我的家人！ 不砍他们一次是不行的！ 阿一君！ 该让洗○器・新版上场囉！ 几秒钟也好把雫的记忆消除掉！
被剪住眼神流露出要砍人的雫，与拼命要阻止那样的好朋友的香织。然后，「这对阿一君的教育不好吧！」这么一句话后就把矛头对向八重樫家，同时「南云愁！ 如果你是父亲的话就该好好地让阿一君自重吧！」地一句智一爸爸就在对南云爸爸说教了。
「薫子女士。智一先生是个好人呢」
「啊啦，阿一君。谢谢你。那个人，从以前就有著直率的人品了」
面对要求要八重樫家和南云家自重一点的白崎父女，阿一用柔和的表情向薫子攀谈，薫子很开心地微笑了。然后，阿一很快地就把〝洗○器・新版〟收起来了。缪一副很想要地在看著，但蕾米亚的眼神没有笑意。
虽然还继续在吵，但人还是就在没有居民的街道上前进著。
「话说回来，爱子小姐。不管怎么说，演说时的站姿，堂堂正正的语气，都很出色呢。煽动上我们果然是一伙的」
「莉莉小姐。那是，在夸奖我吗？」
有时，我要去煽动民众手法就显得很不愠不火！ 用这种感觉让人可以窥看到莉莉亚娜那黑心莉莉的一面，还有不想和她一样露出不快眼神来的爱子。
就在进行那种閒聊的时间裡，就抵达第一次目的地〝水妖精之宿〟了。
很快地，进到裡面时……
「我等很久了っ，姊姊大人啊啊啊啊啊啊っ！！」
「噫！？」
应该被传送门扔到北方山脉深处的女骑士(魂之姊妹)以鲁○式飞扑扑过来了！ 虽说这裡是离北方山脉地带最近的城镇，但不管怎么说要下山都还太快了的这个异常，与用充血的眼睛展露出喘气模样都使雫发出悲鸣了。 (注:女骑士是后日谈2光辉篇出现的那个)
因此，
「……嗯。〝界穿〟」
月打开传送门了。在雫的面前，展开如盾一样的光幕。女骑士，就这么发出「可恨啊啊啊啊啊っ！！」的怨怼声音就消失在光的另一端了。
传送门关闭。开启几秒后便淡淡地消失了。雫注入感谢给月一个拥抱了。
「呜，月，谢谢你。我现在很害怕……」
「……雫，保持冷静に。已经往北方放飞超过一百公里了」
「这样就没问题了吧？ 之后，虽然有预定要去与缇奥相遇的北方山脉地带，但是不管怎样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才回的来吧？」
「……雫。保持冷静」
不敢断定魂之姊妹是以意义不明的生态为傲的。非常，寂静的气氛流动开来了。往北超过一百公里的话，就是在翻过二、三座山的对面，不是召唤组面对魔物的胁威度就会很危险，但……任谁，都好像不会去担心女骑士的死活。
「小、小雫！ 没事的！ 下次我会保护你的！」
「雫姊姊！ 打起精神！」
「真是执著啊。本性重新磨练过的话，就会是个出色的忍――咳哼っ。就能成为八重樫流的使者了」
「雫，我替我们家的骑士向你说声抱歉。我也会去说说她的」
「我也会帮忙把人打飞走的喔！」
香织和缪、莉莉亚娜以及希亚都在安慰雫。
「嗯，谢谢大家。还有，爷爷，砍了你喔」
在雫向香织她们表达感谢的同时，就向一脸在思考的祖父狠狠地投以要砍人的目光。在托塔斯的旅行中各方面都阻止不了八重樫家。不适可而止的话女儿好像真的会抓狂。
而，这时候从旅馆的深处一名初老的绅士现身了。
「各位，欢迎光临。非常感谢，再次莅临本店」
即便外头处于游行的状态，也绝对不会离开自己的城堡，拥有高雅温和氛围的他，正是这间〝水妖精之宿〟的老闆，
「福斯先生！ 好久不见！」
他就是福斯・赛尔奥。不只是住房服务，在他的建议下得到帮助的爱子面露喜色地向他问候起来。福斯也同样，不是用营业用的笑容，而是回以打从心底而出的开心微笑了。
然后，就让视线往包含了香织和雫、缪和蕾米亚在内，以及初次见面的菫她们这群家长～们移动过去。
「欢迎，来到水妖精旅馆。我，是这家店的老闆，福斯・赛尔奥」
行礼如仪。这正是，一流的饭店人应有的样子。内装和以前一样，没有别处的旅馆那样会以摆放夸张的广告和利益优先的商品！ 多么令人感到平静的空间啊！
不会被神出鬼没的店员给吓到，也不需要去害怕什么时候会开始的肌肉与蕾丝的游行，初次见到他的成员们和善地回以自我介绍了。
「谢谢，您太客气了。今天是来住宿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实在很令人难以开口，本店现在已经客满了，能提供的服务就只有用餐」
「没关係。这样就行了，老闆」
阿一先生，用很温和的表情牵起福斯先生的手。用双手紧紧地握手。
福斯老闆感到困惑。居然，没有向某个地方的旅馆那样，不会做出「虽然客满了，但我会把人赶走的！」这样的暴行，是一个很有常识性会以客人为重的人不禁就觉得很令人感动。
不只阿一，每个人都用温和表情在啪啪啪地拍著手。不愧是老店。不愧是一流的。不愧是福斯・赛尔奥！ 不会出现〝玛萨卡(怎么会)！？〟这样的服务！ 多么令人放心的旅馆啊！ (注:玛萨卡那句，表层的意思是"意外、居然"，是双关语的用法。小部分有强调那种惊愕的精神状态)
「谢、谢谢？」
到底连福斯老闆，都会对突然而来的称讚感到困惑。只是很自然地去接待客人，完全不明白事情的缘由。
「哎呀，就不用去在意那种事情了，我们今天是来参观这间旅馆的」
「参观是吗。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想要去参观您住过的那间房吧。可是，刚才也有提过了现在有客人住房……」
这么说著说著，福斯的视线就朝西蒙教皇看过去。
「嗯，没关係。也没有什么东西怕被人看见的。老闆，我全然同意了」
「我明白了」
理所当然的，租下这座城镇最好的旅馆的人，便是西蒙他们这些教会有关人士了。不必担忧，使福斯轻轻地鞠躬了。而，同时，
「我推测这是一趟回顾过去的旅行，难道还要会前往北边的山脉地带吗？」
「嗯？ 啊啊，是有那个打算。在镇上绕一绕之后，再来就会去山脉地带，预定会就这么前往帝国吧」
「这样的话，要替各位准备方便携带的午餐吗？ 印象中南云大人很喜欢米做的菜。最近这地方的米质量非常好，从山脉那裡所取得的香草很香也很丰富。难得光临一趟，我想是不是能够让我招待一下……如何？」
「老闆。这个建议太棒了。非常感谢。就让我们承蒙你的厚意吧」
来自阿一先生，很令人感到意外的敬语。再次，又用双手握起手来。
老实说，午餐自己就能做，但似乎对福斯老闆的贴心和服务抱持了感动与敬意的样子。
「……阿一，真的是在玛萨卡旅馆造成心灵创伤了」
「唉，因为那是一家连那个阿一先生都会昏倒好几次的旅馆……虽然是我自己的意见，但我觉得那是个非常糟糕的地方」
月和希亚用难以言喻的表情，在看著向老闆投以尊敬的眼神来的阿一。
愁「……好奇怪。我，都没有被儿子投以那种眼神……」用严肃的表情这么在嘀咕，而智一「诶！？ 南云愁，你这副模样真的认为阿一君会尊敬你吗！？」这么一句坦率地表示出惊讶，往扭打的方向而去。怎样你这个傢伙！ 你也没有被香织酱尊敬过吧！ 说那什么话啊啊啊っ、南云愁愁愁愁っ！！ 来打架啊！！」
「不愧是，福斯先生。好厉害，能被那个阿一君给尊敬」
当然爱子朝福斯送以尊敬的眼神时，缪就在拉了拉袖子了。再次戴上了太阳眼镜。很中意也不一定。
「爱子姊姊。听说你受到了老闆的关照，但除了在这裡过夜以外还有过什么吗？」
说过包含了想要先去问候，看上去就有著超越了单纯的住宿客与老闆之间的信赖关係，似乎就使缪感到很不可思议。稍微将太阳眼镜往下一拉，让充满好奇心光芒的眼睛在窥视著。
福斯好像有听见，在说了一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之后，就用真的想不出来的模样在纳闷著，但爱子却是「没有那回事」的一句强烈否定了。
「不明白什么才能相信，在行动不起来的时候，敢于去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事物也是个不错的方法――我在烦恼的时候，就被福斯先生这么建议了」
「爱子。あんた何に悩んでたの？　ハジメ君との関係？」
「是在那之前喔，母亲。――我，差点就要去恨阿一君了喔」
「……」
昭子无言了。也有理解到现在的爱子的感受这件事，但同时，也理解了爱子对学生的坚定想法。
阿一也同样，视线就往爱子看过去了。只是，没有惊讶。也有必然的这种表情，更有已经在王宫的忠灵塔前听到她真正的想法的缘故，就露出了劳苦一样的温和表情了。
在每个人的注视之下，爱子浮现出微笑说起话来。
「我刚才有说过吧？ 清水幸利君……被捲进了朝我而来的攻撃而受到了致命伤……而阿一君给了他最后一击……我的学生就在这个镇上丧命了」
心臓一发。头部一发。当时的景象，爱子没有褪色地都记得很鲜明。即便是现在，一想起当时的景象胸口就会苦闷。心裡，为什么，我不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现清水君的心事！ 如果有注意到，或许还能有别条路！ 自己这么地在呐喊著。
自己，要是能在稍微坚强一点的话，没有必要的事情――就不需要让阿一做出扣下板机这个行为，便能解决了，这么地在后悔著。
因为是以爱子为目标的攻撃下已经受到致命伤清水幸利，就没有必要再给他补一刀了。阿一，只要离开那裡就行了。只要这样，就能排除掉清水会找不到洗心革面的那个〝威胁〟了。
会开枪就是因为，不要让向在场的人们认为〝他是被爱子捲入而死的学生〟。为了不要因为打碎了最重要的信条，而使爱子心烦。
要让她认为，阿一是为了自己才杀了清水幸利。
这么说著的同时，爱子再次了福斯。
「对阿一君的怀疑，以及必须要去相信学生的这个想法，会变得如何呢……园部同学她们和大卫先生他们也都非常担心……那时后，被福斯先生那么一说，就使我能够认真地去思考了」
「爱子大人……」
「所以，请重新让我再说一次。真的很谢谢你，当时，对我的关心。托福斯先生的福，让我得以再次去审视自己。能在你的旅馆过夜，真是太好了」
「……我才是，要谢谢您。作为旅馆的老闆，这是最棒的荣誉」
是感动关係吧。在福斯老闆那双被皱纹所刻画出来的温柔眼睛裡，有著光芒。是不能让客人看到吧，于是就深深地一鞠躬把脸隐藏起来了。
面对那样的福斯，昭子送上了比刚才要更具感谢之意的一句「我的女儿，真是受您照顾了」的话语了。
在安静的气氛流淌开来的时候，缪再次去拉爱子的袖子了。会看气氛吧，有拿下太阳眼镜。
「爱子姊姊……你没事吧？」
因为她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就有感受到爱子心裡的悔恨和自责都没有减弱吧。浮现出在担心的表情了。
向那样的缪，露出同样表情来的昭子她们，以及香织和雫、莉莉亚娜，爱子――
「我没事。虽然忘不了后悔或什么，但我能做的，我全部都会去做。没错吧，阿一君」
「啊啊。是啊。我，会一直・・看著那样的老师的喔」
阿一和爱子，浮现出像是心意相通一样的微笑了。那个傍晚两人独处的时间。回忆起在王宫的忠灵塔前的聊天，和睦地相互注视著。
「……阿一。那部分详细」
「阿一君。果然那一天，有发生了什么呢。晚饭时间，总觉得气氛显得很奇怪呢！」
月和香织不高兴～っ地就插进到两人之间裡面来了。其他人也一样，似乎看起来都很在意的样子。
阿一和爱子一同眨了眨眼的同时，一拍。耸了耸肩膀说了。
「抱歉啊这是秘密。对吧？　爱子」
「嗯～那个……耶嘿嘿。对不起。是的，是秘密」
就连阿一的话，看起来有些对不起月她们，爱子都还是开心地点头了。香织她们姆～地呻吟著。月一开始就都明白了吧，和阿一一样耸了耸肩膀了。
「这些孩子们，都让我们看见什么了啊」
「年轻真好啊～」
昭子露出吃惊的表情，而薫子则红著脸。智一「对我们家的女儿都还有秘密啊！？ 哎哎！？　……不对，等等。我们家的天使和两人独处的秘密，我都不允许！ 秘密现在就吐露出来」这样在迫近著。
「果然，要是能挫挫阿一殿就好了！！」
「就是说啊。阿一，你给我爆炸吧」
西蒙教皇闹起脾气，愁搭了便车。虽然并没有意义，但缪还是戴上了太阳眼镜。蕾米亚试图要去拿掉却被逃走了。
总觉得呈现出一股混沌的模样，阿一便拍了拍手转换气氛了。
「姑且，有宣布会在一小时后举行放映会。差不多要再次展开旅程了。话虽如此，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住过这裡，就没什么特别东西要用重现过去看了」
这么说著，阿一便很快地前导起来。
「那么，我去替各位准备方便携带的食物吧」
「嗯，拜託你了。我很期待，质量好的米料理喔」
「备受期待的样子，我会全力以赴的」
少数会令阿一展现出敬意一名成年人的老闆，果然就以会令人著迷的举止行了一礼，就往旅馆的深处而去了。
就这样上到二楼住宿区，让大家看看阿一他们住过的房间，之后，也有去逛爱子她们住过的房间……
香织，说了「这么说起来，我们待在奥尔克斯大迷宫的时候，优花酱她们是怎么度过的呢？」这么一句，就从感到好奇去重现出大约的时间带的瞬间，
『天真っ，你太天真了！　优花亲！！ 那样子是没办法从异世界的美少女手中将南云亲抢过来的！！！』
那是，宫崎奈奈充满炙热的声音。
所有人的视线，突然就往阿一的方向看过去了。
无视了在过去影像裡，以女孩子坐姿坐在床上的优花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出『什、什么！？　才、才不是！ 我，我又没有对南云怎样！』这般慌张的景象，阿一
「没什么特别需要看得过去，好了，去下地方了」
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在催促了。
理所当然，
「……希亚！ 把阿一抓起来！」
「了解的说！」
「香织哟！ 时间再稍微往前推呐！」
「合点承知だよ！」
四个人很出色的合作无间，继续重现出过去的影像了。
「你、你们等一下！ 姑且不论我们自己的过去，优花她们的……」
只有一个人，雫很常识地想偷看是错的，如此诉说著，但
「雫姊姊！　――〝对未来最好的预测，就是要去回顾过去〟呐喏！」
「对不起，缪酱。我有点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要被抓包的话就合法了〟呐喏！」
「缪酱！？ 那是错误的想法，雫姊姊是这么认为的！」
「阿一先生，关于缪的教育有点话想和你聊聊。希亚小姐，拜託你控制住阿一先生，把人带到房间角落」
「啊，好的」
用被从背后剪住的状态，并且还被一隻手摀住嘴巴的阿一连拖带拉地被带到房间的角落了。朝那裡，蕾米亚妈妈一句「啊拉啊啦，真是的。该拿这个人怎么办才好呢」并且使笑容加深在迫近著。
月大人，代替丈夫站到面前来，说了。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优花是否会成为黑马的调查会〟！」
调査会，似乎要开始了。
在地球，拼命地在店裡帮忙的优花酱，意外地感受到了一阵恶寒而打喷嚏了。
---------------------------作者的后记
下个月开始，更新会恢复正常......尽量


◎托塔斯旅行记⑱
如果有看见优花被宫崎奈奈调侃阿一的事，使整个人变得慌慌张张的话，那对月她们来说确实会有一种非常想要去确认一下的心情吧。
一件事就在房间的角落发生，
「阿一先生，你有在听吗？」
「啊，有」
阿一一边正座一边在想。眼前展现出笑容来的蕾米亚妈妈魄力就像是魔王。在彼此的膝盖可以碰触到的距离内，用没在笑的眼神笔直地在看著阿一。
「缪最近的言行，老实说，叫人看不下去。你这个当爸爸的，是不是认为只要没被抓包就合法吧？」
「啊，是的。我认为不可以这样」
「你瞧，明明现在都待在房间裡她还是戴著太阳眼镜喔。请看，彷彿就像一个小混混」
「不，在室内戴太阳眼镜＝小混混有点勾不上――」
「什么？」
「没、没事」
非常非常地，囉哩囉嗦。是非常担心，缪最近的许多言行变得很顺应潮流吧。似乎累积了满满的鬱愤，从蕾米亚的嘴裡如洪水一样被吐露出来。
因为蕾米亚小姐平时就散发著一股沉稳又鬆鬆软软的氛围，使阿一很甘愿地，用一副很奇妙的表情在听她说话。
看见弑神的魔王以正座在被说教这个衝撃性的景象，使新任教皇西蒙和莉莉亚娜，就透过使眼神「这个，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地进行交流，发誓都要守住这个重大的秘密了。
这件事就暂且不管，慌慌张张的优花方面……
「嗯～」
「……呜」
感觉月和香织呻吟了。啊，她真的是一匹黑马！ 是小雫二号！ 并不是这样。
倒不如说是相反。
雫和爱子，以平静可以理解的表情嘀咕地开口了。
「唉，会这样也是很正常了吧……」
「是啊。我的心情，也还没有整理好……虽然很可怜，但可以好好和园部同学她们聊一下……」
在视线前方的过去影像裡――时间轴回到随著奈奈向优花所说的『没办法把南云亲从异世界美少女的手中抢过来吧！』的发言之前――影像裡，有著表情显得很沉重的优花她们。
事实上，刚才的发言，是为了要改变房间内原本那股暗沉的气氛使奈奈便虚张声势起来，或是很担心优花和妙子而勉强起来要改变去气氛，类似这种感觉。
其理由就是，这个过去的时间轴，是在阿一他们离开之后――也就是，清水死掉之后的时间。
那时候的事和阿一他们的感受，就在和弗斯问候时被说出来。所以，使在场的人们都能很客观地去看待。
但是，对优花她们来说那是在眼前所发生的难以置信的事。因为是当事人。
『南云亲……有点吓人啊』
奈奈咕出来的那句话，正是她们以及在隔壁房间的敦史他们，没有虚假的感受吧。同班同学，杀了同班同学。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清水这个人的暴行，感到没有同情的必要。再怎么说，如果没有阿一他们在的话，脑海裡都很清楚现在死掉的就是自己，也知道眼前有个认识的人被杀了。会害怕也很正常。
『南云……变了好多啊……』
优花也同样，嘀咕出心声了。那不是外表和强度，而是指内心。作为人的价值观。
『之前，南云亲他，总觉得是一个常常在发呆的人』
『该怎么形容呢，感觉很没精神？ 即便被桧山他们做什么，都完全不会反驳』
『现在想起来，我都没看过他有生气过耶』
三个人嘀嘀咕咕地，在聊起自己所认识的阿一。优花她们所提到的阿一，是一个完全与暴力无缘的少年。如果要施暴，他是那种会被打的人。会厚起脸皮来一笑置之。去接受。是个类似柳树一样的男孩子。
一边听那些事的同时，香织和雫，以及爱子很怀念地就眯起眼来。菫和愁也眯起眼来，在看房间的角落了。不知何时说教就停下来了，连阿一他们都在看过去影像。 阿一注意到菫她们的视线，便耸了耸肩膀。
影像持续在拨放，一段时间裡，不论是优花、奈奈还是妙子，都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情绪一样沉默了。
就这样，面对太过沉重的气氛，使基本上很讨厌不会去深思又爱附和的人的奈奈再也忍耐不下去，渐渐地在使发言明亮起来，最终就接续到刚才的那句话了。
影像就暂停在那个地方。智一和八重樫家的众人都面有难色，薫子和昭子也露出一副难以形容的表情了。
「哎呀，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在思考我的事，反而没有人有避忌感才令人惊讶」
「阿一君……」
面对那句向家长们说的话，以智一为首，任谁都露出複杂的表情了。
「但、但是，之后，我也注意到了阿一君的本意，有向园部同学她们解释过了喔！」
「不，爱子。你没有必要附和我」
面对急忙在找话说的爱子，阿一浮现出了苦笑。因为杀人了。任谁都能接受，那才恐怖。即便内心抱持著恐惧，或是感到排斥都没什么好不可思议的，反倒这样才正常。
听到这些话，使每个人的表情变得更加複杂。阿一的苦笑加深起来，特别是向家长的再度说话了。
「我没有打算去当圣人。也完全没有要去做好人好事。我也没有去想自己要做事要有正当性。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有必要才去做的。就只是这样而已」
作为结果所发生的事，愿意去接受。即使会惹得一身腥，那也是自己必须去做的。只是这样。
面对这么做出结论来的阿一使家长们相互看了看彼此，最后看向了愁和菫，是看见二人拿自己的儿子没辄，明白即便如此都愿意接受，一伙人在看见对那种事情所流露出来的表情，就大大地叹口气了。
虽然想到很多事，但那是在今后，大家坐下来慢慢聊一聊就行了，好像是这么理解的样子。
这趟旅行，不是要去评断阿一的价值观的对错所做的旅行。只是想认识可能成为一家人的对方，在壮阔的旅程中在想什么，做过了什么吧。想要在知道之后接受下来。是在这种想法下来参加旅行的。
而且，那不仅是对阿一，对自己的小孩也一样。
所以，家长们都没说话，鬆开肩膀上的力气后便点头了。
「总之，这样就都明白了吧？　园部的事就不要乱猜了」
看见所有人的情绪，都因为自己而消沉时，阿一就催促参观就到这裡了。
原来如此，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没有必要去验证小优花是不是黑马了吧。
但是，却有一群在等待后续发展的人们……
「……唔。香织小姐，你怎么看」
「我有异议！　从决战结束后小优花的态度来看，我认为单单要靠这个场面来判断还太早了！」
「……嗯。我同意异议っ」
「你们，看一下气氛吧」
用魔王就很不会看气氛了的说～这样的表情，月和香织无视掉阿一了。不，不只二人。莉莉亚娜也举手站到前面了。
「是的っ！ 我也这么觉得！ 优花小姐回到王宫后的言行……一言以蔽之就是很可疑！」
理所当然，爱子也露出一副探侦在推理出犯人来的表情，把手抵在下巴说话了。
「没错。就连莉莉小姐在阿一君的旅行上搭便车前往帝国，最后被阿一君用〝传送门〟扔回到王宫的食堂裡来的时候也一样……一听到在帝国的阿一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就很不开心！ 特别是一提到一起跳舞的事情时，就用非常不高兴的眼神在看莉莉小姐了呢！」
犯人就是你！ 响起了寄宿著充满确定的声音。
然后，同样地缇奥，就拱起手来遮住嘴巴，很故意地就在空中摆出碇○堂的姿势提出指摘了。
「这么说起来，刚才西蒙教皇殿就有说过――『公主大人有来谘商，是在知道〝优花小姑娘〟和爱子殿所提到的对方是阿一殿之后呐』的这句话」
「啊，是有这么说过呢！ 优花小姐有去找西蒙先生谘询阿一先生的事……所以，已经有聊过了呢！ 西蒙先生，有说当然有了的这句话！」
当希亚，说出「真相只有一个的说！」这句并看著西蒙时，西蒙就把视线移开来，闭口不语了。
「谘询的内容越说越流畅，老夫被牵连进去了！」
「我的谘询内容刚才不也说的很顺口了吗！？」
爱子锐利地吐槽了。只是，西蒙教皇就这么往她的反方向在望啊望著，「好了？ 老夫为什么会在这裡啊……」这么一句地就开始装傻了。因为众所皆知他是那种会一阵风就失踪自我主义很重的老头，所以就显得很做作。
「……西蒙教皇」
「什、什么事呐」
月大人步步进逼过去。那双公认的布块眼神，要比平时更加不快。明明只是在看人，却会让对方很自然地就感到心神不宁，就已经是属于魔法的领域也不为过的超不快眼神。
向动摇到人往后一直退的西蒙，月大人下令了。
「……说」
「不、不要呐！ 老夫的身体有一半是诚实的呐！ 不会把少女前来商量的事情说出来的っ」
「西蒙先生，那也就是说，我不是少女？ 不，算了，没关係吧？ 我是，年长者吗？ 已经是不能少女这个形容词的年纪了吗？」
爱子的目光黯淡下来。红色的不快眼神和单色的眼睛在往西蒙教皇逼近过去！ 但是，西蒙教皇意外地顽固！
月叹了口气，随即，一个闪光就让眼睛闪耀了。
「喂，月。好了啦。快点――」
「……阿一。我离开一下。马上回来」
「诶、喂，等等――」
话还没说完，月的手就紧紧地抓住西蒙教皇的手臂了。一下子，二人便一溜烟地消失了。似乎是转移到哪裡去了。某种意义上，是教会的领袖失踪了但……因为是常有的事，也许不会有问题的。
「阿一，月酱是去哪裡了」
「大概……是王都吧」
「单手就能转移到王都啊……好厉害」
就在南云一家在聊那些话题的时候，香织就展开再生魔法了。似乎是又发现什么了。面对女儿毫不在意他人的隐私的举动，使智一爸爸和薫子妈妈露出有点尴尬的表情。
「香、香织。到此为止吧。都是朋友，太深入有好有坏――」
「缪酱！ 拜託你为这种时候来一句出色的台词！」
「――〝已经掷出骰子了。大家，都是共犯了？〟呐喏！」 (注:这句话是凯萨带兵渡过了卢比孔河，对庞培和元老院宣战。在渡河前，所说的名言。另外，引号裡面的句子是使用男性的语气)
「阿一先生，请你在来房间角落一下吧？」
「蕾米亚，我真的有在反省了就别说教了。今后我会认真注意品德教育的！」
「主人哟，你终于有很不正经的自觉了啊」
「阿一先生，有罪」
「因为八重樫家就给人有那种感觉，我也不太能讲别人但是……义父、义母，下次请让我参加南云家的家族会议。我很担心缪酱的将来」
阿一拔拔的立场岌岌可危。
就在这么互动的时候，香织似乎找到她要的情节了。看样子，时间轴是阿一他们和优花她们再次相遇后的那一夜，是准备要出发前往北方山脉地带的前一晚的样子。
『真的假的～，他就是南云亲啊～，不可能～』
往床铺上一座，奈奈就抱著胳膊露出一副科学家在面对难解的问题时的表情呻吟著。妙子也同样，用房间内的水瓶将水倒进杯子的同时，露出难以言语的表情接著说话了。
『有枪很危险呢……话说回来那股压迫感才是最危险的。他，是谁。南云他其实有双重人格吧？』
『就是啊！ 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而且啊っ，还有两名异世界的美少女跟著。南云亲不是那种角色吧！ 是阿宅啊阿宅！』
『金髪的女孩子，超漂亮的耶。但是，就我个人来看感觉那个兔耳的女孩子的打扮太暴露了』
『太糟糕了！ 糟糕透了！ 胸部看起来就快要掉出来了！ 那个，是南云亲的兴趣？ 是强迫她露出来的吗？ 太变态啦！』
聊天的过程似乎是兴奋起来的奈奈和，便太糟了！ 糟透了！地在连呼了。阿一先生，好像被当成危险人物了。色情犯罪在发生中。
「……我的打扮，看起来有那么暴露吗」
然后，连希亚也觉得很暴露了。表情一下子就沉下来了。感觉脸上都出现三条线了。自己的服装被说很暴露，感觉就像是间接被说打扮很变态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是被强迫。而是民族服饰。
希亚那寻求安慰的目光，向室内的所有人看过去了。现在虽然是穿著在日本买来的衣服，但还是露出度很高的衣服，是超短迷你裙，有露出肚脐来的款式。难道，自己的打扮很糟糕吗？ 不是这样，对吧？ 这么在确认著。
以家长们～为首，将目光移开来了。接著照顺序，连爱子她们也都移开视线了。
兔人族的民族服饰很糟糕……似乎被这么认为。希亚的眼神死去了。
「希、希亚小姐。那种服装我明白，所以我不觉得奇怪喔！」
「莉莉亚娜小姐！」
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确实是这样吧。缪也握起小小的拳头在声援希亚。
「希亚姊姊！ 完全不暴露喏！」 (注:谈论希亚的服装是使用"やばく"这个单字，中文是糟糕、危险的意思。不会每句照字面翻)
「缪酱！」
「因为，妈妈她都没穿！ 特别是在家裡！」
「缪！？」
最后是来自蕾米亚小姐的悲鸣。哎！？　蕾米亚小姐……在家是天体族！？ 这样地，使智一、鹫三、虎一忽然地就往蕾米亚看过去。蕾米亚缩起身子红著脸颊，「我有好好穿著衣服……」很小声地在诉说著的同时，就藏身在阿一的身后了。
姑且，薫子和雾乃就用拳头朝家裡的男人招呼过去。
顺便一提，缪所说的是，海人族和兔人族相同平时都会穿得比较轻薄这个意思。绝对不是天体族这个意思。而且，那是艾里森还健在的时代的事情。和海共生的当时，在家时都会穿比基尼这种夏威夷风格的衣服是很平常的。
可能是因为这种反差吧，在来到地球后就对蕾米亚的服装有著无比的感兴趣。
话题就到这边。
就连现实处于脱线状态，奈奈和妙子都还一直在对说著对阿一他们的感想……然后，忽然间就将注意力往一个不说话的人看过去了。没错，就是优花。
『优花亲？ 你怎么了？』
『没事吧？』
二人听上去有些担心的声音，使阿一他们也都让意识回到过去的影像上了。
在过去的影像裡，优花在自己的床舖上三角座了。身体和大腿中间夹著一颗枕头，抱著腿在发呆。
『嗯？ 没事，没什么……』
就连这么回答的同时，到底看起来不是那种〝没什么〟的模样。奈奈和妙子用困扰的表情两相对望。是感受到二个朋友都流露出微妙的气氛了吗，优花浮现出苦笑，若有所思地就把脸埋进枕头裡了。
『但是……他还活著啊』
那似乎是，一句孕育出要比是时更加庞大情感的话。
『南云……还活著啊』
赤脚的指尖，捲成球状。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啊』
是一句从心底发出来感到安心的话。是类似把不必要的重担放下来的那种声音。
比起阿一的变化，比言语中不太关心自己的同学，在优花的心中阿一的存活要比任何一切佔了更大的位置。
在过去的影像裡，奈奈和妙子还在两相对望，然后就开始露出贼笑了。
同时，现实这边以香织她们为首的过半数都露出「果然啊……」这么在诉说～著眼神，使以菫和愁为首剩下来的半数都露出贼笑的表情了。
「别忘了喔。这后面，有清水的事，因为气氛都变得就像是在守灵一样了」
阿一用明快斩断开来的感觉说起话来。然后，
「……好了，这下该怎么办呢」
果然是满满侦探模式的月大人回来了。一旁是板著脸孔来的西蒙教皇大人。
「……证据，就在这裡！」
什么证据啊，阿一如此吐槽了。月大人利用神器，将在王都重现出来的过去记录下来公开了。
『――会让你吃个满足的，我们家引以为傲的西餐！』
被阿一就了好几次，却什么都回报不了，用丧气的模样在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可以被阿一需要的，之后却是用灿烂的笑容来回应被西蒙开导所得到的结论的优花，就在那个地方了。和西蒙教皇一起坐在长椅上，让脚晃来晃去。
「所以就不需要老夫说了。这么有干～劲，一心一～意的优花小姑娘，老夫才不要给需要炸死他的阿一殿看！　要是老夫在年轻个五十岁，一定会追你的！」
西蒙教皇会想说出来的理由，并非是诚实，而只是自己的私慾罢了。还有嫉妒吧。而且，面对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其他可以坦率地去谘商的人的西蒙教皇，就把冷淡的目光转向莉莉亚娜了。
把那种心思是现役的臭老头，和露出考虑要罢免现任教皇这种表情来的王女晾在一旁，月大人再次投影出过去的纪录影像了。
「……快转，这个也有拍下来了」
被放映出来的是……
『――我不会白费的！』
阿一做过的事是不会白费的。那是在对上群体战前，向在外牆上背对著的阿一，传达如此决心的优花。然后，阿一回答了，
『……谢谢』
脸上浮现出苦笑，和腼腆的浅浅微笑，然后就用轻快的脚步转过身。
「阿一君。如实说出当时的感想」
讯问官香织发出言语。月和希亚当时虽然有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而雫她们却是用很感兴趣的视线在注视著。
愁和菫也一样，显露出超过好奇心之上，又有些温暖的视线，阿一露出很不舒服的感觉在抠脸颊并开口了。
「……唉，感觉不坏啊。当时的我，还不是那么从容，心思全都放在要和月她们一起回家。所以，不怎么会去关係同学们的事……不会白费我赌命所做的那句话，哎呀，单单要比道谢更动听啊」
面对直直地被注视而来的视线，使阿一为了要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便以「也有就像爱子的〝希望你不要捨弃重视的事物之外的一切，去度过一声〟这句话啊」这么地做补充了。
不只优花，似乎面对在这座〝乌尔镇的再会〟本身，都对阿一的心造成影响了。应该要改变的心也好、决心不要改变的心也好，阿一都有重新审视了吧。
不愧是，我的老师，阿一向爱子投以了一个微笑。愁和菫也同样，面对直线在往前衝持续在旅行的阿一，向给予〝要去考虑〟这项契机的爱子，再次将感谢给说出口了。
爱子就爱子，一想起抱持矛盾，就只会拼命摇摆不定的不成熟，就红起脸来谦虚了，而昭子，则是投以了在当老师的女儿一个温柔的目光。
向那样的昭子，阿一以笑容，更加地去诉说起当时的〝爱子老师〟是如何时……
「……嗯。要感谢爱子。但是，阿一。不要转移话题」
露出不快眼神来的月大人，在拉了拉阿一的袖子。阿一先生发出了「啧」的砸舌。就这样，使所有人都回过神来。没错，现在是针对优花的言行要听听阿一的感想！ 应该是要关注这件事才对。
「真是的っ，阿一君你喔！ 为什么这么擅于煽动和意识诱导！」
「我有点不懂你在说什么耶，香织。我，只是在对爱子表示自己深深的敬爱和感谢而已。也没有使用洗○装置・新版吧？」
「拔拔～。银色的筒子从袖子露出来了喏～」
有看见月拉了拉袖子而差点就掉出来的那个，使所有人都露出超不快的眼神了。菫，用笑容伸出手。意思似乎是要没収。
心不甘情不愿把洗○装置・新版给交出去的同时，阿一毫不遮掩地那露出来的不高兴表情就把头扭向一边了。因为，可以猜测的到。等一下调查会所做出来的结论。
「……嗯。那么各位」
与影像结束的同时，〝优花是否会成为黑马的调査会〟的月委员长，让视线往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妻子～们）巡游过去，就提问了。
「……结论是？」
「「「「「会！！」」」」」
似乎会成为黑马。
「阿一。爸爸，完全不在意小优花会嫁过来喔！！」
「不必了」
「阿一！ 妈妈，这孩子还没介绍给我喔！ 如果要娶进门就请带过来！」
「才不要咧」
愁爸爸和菫妈妈，很快就做好要迎进门的态势了。
「阿一君っ，你这傢伙，还嫌不够吗！？」
「这是误会，智一先生。所以请不要抓著我好吗」
就连被智一紧紧地抓住肩膀同时，阿一都试著要用这是误会来解释到底。
「原本，我就没吃过园部家的西餐洋，更没有被邀请过去。那傢伙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呢？」
来自鹫三他们和薫子，以及昭子「虽然是这样没错……是有这个可能」这样的视线，向在室内的女儿们看过去了。原来如此，一点说服力都没有。理所当然，就被香织她们以怀疑的目光在注视著。
但是，即便如此，面对阿一到底自己没有打算对优花那么那么做的主张很坚定，就使擅于发挥小聪明的缇奥将建议给说出口了。
「那么，要不要来占卜一下呢？」
「占卜？ 那个想法是从哪裡生出来的」
不仅仅是阿一，使除了缇奥和另一个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吓一跳了。
「不，那个呐。妾身们当中不是就有个占卜专家了吗？」
「是哪个傢伙，有那种兴趣的啊？」
女孩子好像就很喜欢这种东西……难道是香织还是雫？ 记得，以前在教室裡就有会热烈和其他女孩子在聊占卜的记忆……虽然就这样看著两人，但她们一起摇摇头了。
「……那个，各位。是不是忘记我的天职是什么呢？」
被说衣服很暴露在失落著的希亚，用怯生生的模样发出声音来。与阿一他们相望……
「是〝武人〟对吧？」
「……嗯？ 是〝闘神〟吧？」
「诶？ 是〝槌使〟才对吧？」
「诶？ 香织，不对喔。希亚的天职是〝格闘家〟吧？ 因为徒手也很强，不，倒不如说或许徒手才是最强的」
「我也觉得希亚小姐的的天职衣锭是格闘系的……」
「？ 拔拔和姊姊你们在说什么喏？ 希亚姊姊的天职是〝超越者〟喏！」
「啊啦，希亚酱的天职是〝酒呑童子〟吧」
「不不不，菫，希亚酱的天职应该是〝抑止力〟」(注:因为月会叫希亚去控制住阿一)
虽然最后是菫和愁在开玩笑，但其他人似乎都不怀疑希亚是拥有战斗闘系天职的人。
从露出被吓到的表情来的缇奥，和眼神放空的希亚的反应来看，有点焦急地「啊，是〝铁人〟吧？」「……不对，阿一。大概是〝Bug兔〟」「月的想法，和阿一君很接近耶！ 一定是〝铁拳〟吧！」虽然这样地在提出候选名单，但全部岂止猜对倒不如说差太多了。
「哎哟真是的っ，大家是怎么在看待我的啊！」
「无法停止进化的超人兔」
「……身体的一半是不讲理，剩下的一半是肌肉的Bug兔」
「阿一先生、月小姐。我要生气了喔？」
兔耳一下在伸展开来。就快要生气了。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是老实下来了，但总觉得か……像把头扭过去的阿一他们，提奥说了。
「希亚的天职是〝占术师〟吧？」
「就是说啊！ 我是森林裡的神祕占卜兔！」
「「「「「……啊啊」」」」」
这么说来是这样没错，这么想起来的同时，阿一他们的表情却还是一副完全无法接受的脸。坦白说，要说这是这个世界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都完全不奇怪。
「总之呐，要不要让希亚来占个卜？ 关于优花的未来」
原来如此。希亚能够看见未来。那个占卜的能力就有一窥的价值吧。
这样就能够理解了，阿一看上去觉得很困扰，月她们则是用很感兴趣的模样在看著希亚。希亚在咳嗽了一声之后，就张开双脚与肩同宽了。
「……希亚，占卜的道具呢？ 要使用什么吧？」
「优花酱不在就看不了手相所以就不可能了……用生日看的到吗？」
面对如果是生日的话，我知道喔将它给说出来的香织，希亚摇了摇兔耳了。
「不用，不需要那种东西。要占卜什么都可以，不过，没有道具，现在就用只有我做得到的方法吧」
「只有希亚姊姊做的到的方法？」
「是的，缪酱。只是，要一边加强对优花小姐的感觉，一边发动未来视〟」
「哎呀，好厉害。这样就能办的到的话在王国就会是重宝了。话说回来，为了消除人手不足，预定下次会进行大规模的人材募集希望有人可以来帮忙……」
「莉莉小姐，稍微把心思从工作上移开来吧。不如说，都可以看到莉莉小姐会有过劳死的未来了。还有，〝假设性的未来〟和〝天啓视〟都不算是正确的喔。总觉得，可能会有这种未来？ 多少有点暧昧的感觉」
其实，准确度可以说很准也能说不准。只是，从可以显示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来看这点，就只有希亚了吧。
就这样，当希亚将「那么我要开始囉」给说出口，一边提高专注力一边嘶～～っ地在吸气时……
「噢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的说说说说说っ！！！」
「总觉得和想像中的不一样！？」
阿一不由得目瞪口呆，意外之外的占卜开始了。
希亚发出了激烈的呐喊声时淡青白色的魔力便迸出来了。身起稍微向前弯曲，手臂蜷起在用力的模样，彷彿就像是在健美比赛中摆出〝Most・Musqlar〟一样！
而上方，还隐约有类似月的〝雷龙〟或是香织的〝般若〟一样〝在背后的什么〟……
那彷彿就像是，在某个别的时空，在平凡的日常中展现出本性来的肌肉兔一样……
漂亮！ 漂亮！ 最棒的姿势喔！ 肌肉都在喜悦了喔！
面对那太过的跃动感，如覇王一样的魄力，使在场的所有人就快要翻白眼了！
「唔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っ！！　――看见了っ，我看见了！ 未来っ！！……………………啊，的说！」
砰地就像是弹开来一样魔力雾散了。从以前屈的姿势在喘气著希亚的身上，咻～～地在冒著白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阿一他们都愣住的时候，希亚突然就扬起兔耳抬头了。
然后，
「阿一先生，我认为你会弄出爱人来的说」
「在说什么啊你」
说准也很准，说不准也可以。Bug兔说，虽然未来可以靠拼命努力去改变，但……
最终，优花的未来会是如何呢。
不管怎么说，
「……差不多真的该去外牆了吧。因为居民们都等很久了」
像是在扫开来自在场所有人如针刺一样的视线，阿一便飞快地离开旅馆了。
----希亚占卜时摆出来的姿势


◎托塔斯旅行记⑲
是过去六万隻魔物大军蜂拥而至，发生了那场蹂躙剧的传说之地。现在也有托〝豊穣女神〟的福，使这裡成了一处黄金稻穗之海的名胜之地。
在那样的名胜，
「爱与勇气～♪　变成了一发子弹～♪ 射穿～～♪」
天使在跳舞。在临时被搭建起来的舞台上，背对著黄金稻穗的波浪与灿烂的太阳，穿著纯白色轻飘飘的迷你裙装，如偶像一样在唱歌跳舞的天使――就是缪。
能掳获万人的笑容、华丽的舞步、嘹亮的歌声、手上握著一枝闪亮亮地发出七彩星星效果的魔法杖版的麦克风。
而且，那支魔法杖的麦克风，
「心的正中央♪」 (注:心的上面有小字"心脏"，有物理性射穿的意思)
突然地往天空一指过去之后，瞬间变放出了七彩的闪光！
那身影，正是在唱歌跳舞的魔法少女！ 是枪击和爆撃的魔法少女・缪！
非常可爱。挤了满坑满谷的乌尔居民都发出了嘻哈！ 这样充满热情的声音在同乐。南云一家则是拼命地在拍照！
而且，那么可爱魔法少，理所当然是有同伴的。
「坏～人～♪ 会有权力来惩罚你喔！」
同样地，穿著轻飘飘的迷你裙装（黄色），和拿著魔法少女手杖麦克风更还摆出一个出色的眨眼睛来的人，就是似乎在隐藏什么的，这个国家的王女莉莉亚娜――不，是权力与煽动的魔法少女 小可爱・莉莉！
然后，当她举起魔法杖时，瞬间就迸出了红光！ 每每看见这个，乌尔镇的居民们就会呼！ 呼！ 地在兴奋著！
但是，这座舞台的主角不是魔法少女也不是小可爱。
没错，小队的队长，是豊穣和胜利的魔法少女――
「要慈爱～♪ 要培育～♪　要好好珍惜喔✩　 不然的话～ 会瓦斯爆炸！ 你・就・会・大・麻・烦・喔♡」
因为奇蹟之眼（二十六岁！）！ 理所当然，有装备著轻飘飘的粉红色迷你裙装，和魔法少女的魔法杖麦克风。伴随著华丽的舞步，将打横的V手势放在眼睛前面使出浑身地眨眨眼！ 七彩的星星飞散开来！ 现在奇蹟之眼辉以最高亮度在闪耀著！ 而且，眼神已经死了！
「……好恶毒」
正当偶像魔法少女团体使特殊的舞台垄罩在狂热的漩涡时，就响起了月那随口嘀咕出来的一句奇怪的话了。肯定，是完美地将除了阿一以外的所有人的感受都一语道尽了。
那么，要说六万大军ＶＳ阿一他们的过去的影像的放映会，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偶像的现场演唱会的话……
放映会，如期举行完毕了。但是，就是因为举行了，才成了变成这样的原因。
也就是说，奇蹟之眼在别的意义上，就显得很恶毒。
血风飞舞、大地翻腾，大气爆炸开来。轰鸣声、爆炸声，以及炸裂声。以一发被电磁加速过的子弹贯穿了在遥远后方的敌人，使得血肉的骤雨便倾注下来。如暴雨般的火箭弹，又把血肉给捲起将空气整个染红。量产著，火焰在烧灼的皮肤，与超重力所染红的地面污渍。
拥挤的六万匹魔物就像是玩笑一样，化成了肉块。那数量是，数千、数万。
当时，对居民们来说是命悬一线。留在城镇裡人们，都是拥有要与之一战这种意志的人。所以，不论是看见魔物逃散开来，还是全部都结束后，佔据了他们大半感受的是兴奋与安心。
但是，现在是平穏的时刻。在这裡的人们基本上都是与战争无缘的农民。即便有看过冒险者或自警团与魔物在战斗的场面，但那最多也就是几隻的程度而已。
那样普通的农村之民，都目击到了。
一幅凄厉哀号的地狱绘图。真实的尸山血河。
传说，正因为是故事才显得动人。正因为传闻被美化了，才显得有趣。
对许多人们来说，享受战斗是在想像的领域中才会出现的。
因此，对乌尔镇的居民而言，是发生了一件会使半数人翻白眼的事件。还有，昏倒的事件也在那个地方发生了。
就一般人的情感言而，虽说是魔物但生物的血肉和内脏填满了整个大地，光是这样就成了一幅会使人受到精神伤害等级的惨烈景象了。
阿一他们的感受有点麻痺了，注意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倒不如说观众席上就有著惨烈的地狱绘图。如果没有缇奥及时用魂魄魔法去安定精神安定，一定会很惨。
当然，智一和薫子，以及昭子都翻白眼昏倒了。他们全都交给香织和月去处理。
愁和菫，以及蕾米亚虽然脸色有些铁青，但大致上都有办法忍耐下来。八重樫家……从他们是有点特殊的家庭这点应该就能推断出来了。
不过，就因为这样，一边在照顾忍耐下来＆昏过去的居民们同时，他们就在女神和魔王的前面整个表情都僵住地在发出「噢、噢喔～」的感叹声，虽然是气氛飘散出一阵尴尬，但……
看见那样的他们，要说谁会最有罪恶感的话――
「煽、煽动的人是爱子，可以说是自作自受吧？」
就面露出尴尬在看著女儿以空虚的眼神在摆出闪亮亮姿势来的昭子所说的那样，指的就是爱子了。
爱子，〝只靠魂魄魔法很担心他们在自己离开之后的情况。能不能给什么照护〟，〝比如说能不能稍微让今天变成一段很好的回忆〟，〝要是自己能为每位居民做点什么，什么都愿意去做！〟这样地拼命在和阿一商量。
搞砸了。必然地，使阿一「嗯？ 你，刚才有说了什么吗？」这样地回答了……情况就是这样。
「不，昭子女士。最差劲的是我儿子喔。真的很对不起。总是把单纯的小爱带往残酷之路的不肖儿」
菫深深地低头致歉著。完全就如她说的那样。心裡，有想到原因就是阿一吧，而昭子就只能带著尴尬的笑容不肯定也不否定。
「那么，阿一。差不多该说明一下了吧？」
雫代替所有人，向有种种事情要问但他却是很忙碌地在拍下女儿在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没有把爱子和莉莉亚娜放在眼裡的阿一询问了。
「说明？ 要说明什么？」
「将今天所发生的事以现场演出改写掉了，唉，退一百步来说是好事吧」
但是。
那件衣服、魔法杖，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能够即兴地唱歌跳舞。小爱老师，为什么眼神都空虚了却有办法用闪亮亮的感觉不断在跳舞呢，这些事。
「――请你交代一下。你做了什么？」
怎么看都是产生异变了。那么，原因就出在阿一。等同于是１＋１＝２。面对这样的雫，月她们也似乎没有异论。所有人都用月那般不快的眼神在看著。
阿一收起相机，用微妙的神情开口了。在他的背后，魔法少女・缪和小可爱・莉莉以及奇蹟之眼准备要唱第二首歌了。三个人一起弯起一隻脚＆眨眼！ 很漂亮。
「因为缪在看动画的时候，就说想要变成魔法少女」
于是，就做出变身套件了。话虽如此，并不是随时随地就能够变身。原理很简单。是利用〝宝物库〟进行快速换装。因此，阿一就必须要在数米的范围内。
总之，就是把闪亮亮的魔力效果，和穿著的一幅都收纳在〝宝物库〟内的时候去那道光进行将人包覆起来的演出，然后必须要分毫不差地让她们穿上传送出去的魔法少女的服装。如果不是拥有可以完美地使用传送技术去装填六发子弹的阿一就使用不出来的绝技。另外，衣服本身是靠自己交情去拜託店家製作而成的。也就是说，是专业的。
「请等一下，阿一先生。换装我可以理解，但除了缪酱以外，为什么你会有符合爱子小姐和莉莉小姐的身材的衣服呢？」
「因为缪，想和姊姊们一起扮演魔法少女」
浑身感到战慄了。也就是说，阿一有准备月她们所有人的魔法少女服！ 而且，只要是在〝宝物库〟的効果范围内，随时都会有会被扮成魔法少女的危险性！
「缪，想和妈妈菫奶奶一起扮演――」
「阿一先生！ 请你暂时不要靠近我！」
「阿一！ 请马上交出宝物库！」
蕾米亚妈妈和菫奶奶脸色铁青地在往后退。
「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扮成那种模样相当……哈啊哈啊。话说回来，主人哟。精神上你也出手了吧？ 那支魔法杖，看起来怪怪的？」
「啊啊，没错」
无视了喘气声，阿一「呼っ」地笑了。彷彿，就像是对自己的作品很自豪一样。任谁都这么觉得。「啊，又切换到ＭＡＤ鍊成师模式了……」这样。 (注:MAD是疯狂的英文缩写)
「那个魔法杖型的神器，有〝誓约的闪耀✩〟这个名字」
「……阿一，回神」
「希亚，你记得吗？ 卡姆她们，让嘉哈尔德他们皇族戴上的神器」
「好像是，叫做〝誓约的项圈〟吧。……那是，透过魂魄魔法被赋予了要以生命来遵守誓约的神器……哇，有一种非常讨厌的预感的说」
「呼っ，没错。〝誓约的闪耀✩〟――就是，一种藉由魂魄魔法，使人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强制变成魔法少女的神器。虽然不会取人性命，但在灵魂的层面上会变成一名完美的魔法少女」
这傢伙在说什么啊……被所有人以这样的视线在注视著。
另外，所谓〝完美的魔法少女〟，指是主要会强制去唱跳魔法少女动画的主题曲和片尾曲的歌和舞蹈，这个意思。因为歌曲和舞蹈都被複写在灵魂上，这已经是实现了充满了心神的演出。即便，眼神已经死去。
魔法少女组，进入到第三首歌。盛况来到最高潮。三个人，完美的同步舞蹈很精采。还有，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西蒙教皇就在最前排。甩头甩得很起劲。 (注:ヘドバン最后一句形容西蒙教皇的词句，就是电音音乐会使人摇头晃脑的模样)
把它给无视掉的阿一，不知道为什么就用气虚的表情看著远方说话了。
「最近，奇怪的组织或是各国政府的地下工作者，那些很麻烦的人变多了……」
「突、突然间就转变话题了呢？」
「因此，就有感到一些压力，我一有空就会开始想〝我流惹人厌一百灵八式〟这种东西了」
「……对不起，阿一，你居然被逼到那种程度了啊」
「浑然不觉过头了呐。主人的头都变M了」
姑且就朝缇奥来一枪。谢谢您。
「然后呢。当我在思考要怎么惹人厌的时候，我就想起天敌了。没错，就是克莉丝塔贝尔他们。你们看，那些傢伙穿著轻飘飘的迷你裙很噁烂对吧？ 光是看到就会削减理智值。那么，如果让所有的男人都强制扮成那样，维持著理智唱去唱魔法少女动画的主题歌和跳舞的话……」
这次，男性们都战慄了。竟然在想这种事情……。
「我取名为，我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变成与我誓约的魔法少女吧！（强制）〟」
已经，出现几名牺牲者了。主要是，日本的公务员（非合法人员）。他们，似乎隔天就辞职了。不论是谁都好像会在任何人都不认识自己的南方小岛上，暂时地去审视自己的人生。
很正常。锻鍊出一身的肌肉，品味过酸甜苦辣的情治人员，就在住宅街正中央的园内被强制穿上轻飘飘的迷你裙装，摆出闪亮亮✩。无需等待报案。
「什么……阿一。你之前，要我将我们公司有再配合的专业作曲家介绍给你就是……」
「嘿耶っ，不愧是专业的。一边接受我那无理要求，还『缪酱太天使了！ 灵感涌现啦！』地创作出五首歌了」
怎么搞得。虽然歌词很糟糕但旋律本身是一首很不错的曲子，似乎是专业人士的力作。为了女儿而毫不妥协的爸爸的行动力，好吓人。 (注:最后一句是NETA本季为了我家的女儿XXXXX..这部作品)
不知不觉就来到最后一首歌了。奇蹟之眼迸出自暴自弃的感觉。闪亮亮！！
所有人在眺望著这一幕的同时，月当起代表发言了。
「……好惨」
「因为，爱子说过『她什么都愿意做』。对缪，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她在故郷的世界裡扮演起动画裡的魔法少女的机会。一个人表演到底会怕怕的，如果女神和王女一起演的话就会很安心吧？ 原本，我是想在艾利森开演唱会的。和你们所有人」
「「「「「「！？」」」」」」
月她们突然一起在看阿一了。这个男人っ，竟然要做这么可怕的计画！？ 为了女儿敢毫不在意地就当起魔鬼来！ 露出了这样的表情。
曲子结束了。魔法少女・缪在中间，小可爱・莉莉和奇蹟之眼就在她的左右，姿势很唯美。响起如雷贯耳的掌声。
「阿一，之后请你去向小爱和莉莉下跪。还有，要好好照护喔」
「……爱子，唉，我知道啦。但是，莉莉可以吗？」
「你这个人！ 对莉莉酱太乱来了！？」
菫妈妈非常生气。不想看到又浮现出「我明明是王女……」这样的乾笑的媳妇。但是，这时候有了一件具衝撃性事实。
「？　总觉得你们好像误会了……莉莉没有订下誓约喔」
「「「「「诶？」」」」」
「因为要上台前有排练，只让她看缪唱一首歌和跳舞就全部都背下来囉。非常兴奋，不愧是王女啊」
莉莉亚娜公主的天职，有是〝偶像〟的嫌疑。
暂且先不管这件事，出色地扮演完魔法少女的爱整个人瘫倒下来，但是，热情不减的观众们不停在安可，使缪和莉莉亚娜「真拿你们没办法喏！」「真、真是的！ 很令人困扰呢！」这么做出不愿意辜负众人期待的举动，不过，有个白色雾状的东西从爱子的嘴裡冒出来了，就使得阿一赶紧用洗脑○置・新版！ 去驱散观众了。
就这样，乌尔镇就在这一天产生出新的传说，并且流传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另外，从那之后，名为SouthCloud商会的这家神秘的商会，好像就透过合作的尤肯商会卖起魔法少女的商品，不过……销售量很惊人。
在所有取得魂魄魔法的人都出动下爱子的精神总算是治癒了之后。
「阿一君，你乾脆心一横把人弄死算了。要乱来的话至少请用洗○装置・新版」
面对以认真的表情在说话的爱子，使阿一真的就下跪向她道歉了。然后就用洗○装置・新版！ 将奇蹟之眼的记忆抹去了。在爱子的心裡，就只有可爱魔法少女・缪和小可爱・莉莉的记忆。
在闪现出一道红光之后，「好精采的表演呢！　缪酱和莉莉小姐都好可爱！」这么在称讚著的爱子，让大家都用一种在对待碰了就会坏掉的玻璃艺术品的感觉在应对了。
但是，这时候亲生母亲却把好奇心摆在第一位。
「那么，爱子被阿一君夺走第一次的场景，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母亲，这句话有语病！ 要注意形容词！」
爱子咳哼地咳嗽一声了。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看的」
「怎么这样！ 小爱老师，你好诈！ 明明我都让你看了！」
「是你自己想让别人看的吧！？ 我才不要咧！」
面对香织的嘘声，和雫及缪、蕾米亚她们很感兴趣的视线，使爱子断然表示拒绝了。
「爱子小姐，为什么会这么讨厌呢？ 面对性命的危机，是被阿一先生用口对口救了一命，并不是类似故事中的女主角那么美好吧」
非常喜欢妄想恋爱类的恋爱小说的莉莉亚娜，用陶醉的表情说了。
爱子，像那么在神往的公主大人，补上现实的一刀了。
「没错。我，就快死了。中了毒，大概一边翻白眼一边抽搐了」
爱子一瞥地在看著阿一。
「也吹出一些泡泡来了吧」
「「「「「……」」」」」
想看自己翻白眼，抽搐、吹泡泡的接吻桥段？ 那只有缇奥才会。不，是变态才会去做的事。
爱子双手摀起脸来蹲下了。虽然当吻的很缠绵而使自己整颗心都慌乱不已，但冷静下来一响之后状况就很残酷了。 (注:因为舌头会顶住上颚，在CPR急救时有时候要去掰开舌头，或是用自己的舌头去掰开对方的舌头让呼吸保持顺畅)
一想像到那种况状，女性们都哑然无语了。终于察觉到，是不得已要用嘴对嘴口让人把东西喝下去这个意思。那确实，绝对不会想给别人看的。
「原本！ 在煽动每位居民的时候，阿一君就有和我约定要帮忙的话就不要让他们看见了！ 你有遵守约定吧！？」
爱子还是用自暴自弃的感觉，在瞪阿一。阿一耸了耸肩膀了。
看样子即使去重现过去，都明白这次阿一会全力阻止，同时因为爱子真的很讨厌这么做连月她们都自重了。
因此，愁为了要改变气氛就把手放在阿一的肩上了。
「阿一。可以看一下那个场面吧？」
那句话，使紧张感回来了。瀰漫著一股绷紧般的紧张气氛。
不用说，指的就是朝清水开枪的桥段。
不论是当时的情况，或是阿一他们的心情和本意，都已经全部都听说过了。因此，已经不需要多言。但是，当父亲的就是想看儿子做过的事。没错，面对用平静的眼神在诉说的愁，使阿一以苦笑感觉耸了耸肩膀了。
「可以喔，老爸。月，可以拜託你吗？ 你知道时间的经过顺序，能够重点重现出过去吧」
「……嗯。交给我。那么，爱子的部分就放入〝不会让你看喔！〟的马赛克君就行了」
「因为是严肃的场面，就这么做吧」
「……嗯」
紧接著，阿一便一一让视线往智一他们和香织她们看过去，传达出看不看都可以的同时，
「缇奥。为了慎重起见，拜託你用魂魄魔法赶人」
「我明白了」
这样，就做好了不会有人来妨碍的事前准备了。顺便一提，西蒙教皇一不注意就和居民们一起被洗○！了，现在就在某个地方徬徨著……应该。
然后，在最后阿一就在站在缪的面前，
「我说啊，缪。我们去对面吧？」
「！？ 又来了喏！？ 又要把缪排除在外喏！？」
有预料到了吧。缪虽然若无其事地消除掉存在感躲在希亚的身后，但大声地说出不满了。
「拔拔好过分！ 缪也想知道拔拔以前的事情喏！ 为什么就缪不可以喏！？」
「蕾米亚，哇，好吓――咳哼っ。因为对人格教育不好」
蕾米亚妈妈说觉很管用！ 阿一爸爸是一位会反省的爸爸。
「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 缪绝对要看喏！」
缪紧紧地巴住希亚的脚，就算逞强也不要离开这裡！ 这么地在诉说著。就在希亚露出感到为难的表情时，蕾米亚一句「缪，你呀！ 不可以任性喔！」在进行斥责，但……
「我～不～～要～～我～～想～～看～～喏～～！！」
躺在地上，手足舞蹈。开始如范本一样闹彆扭了。
在那么大的声音下，即便藉由缇奥的魂魄魔法去感人，但还是有几位居民们就用眺望的方式将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了的视线看过来了。
阿一看著蕾米亚了。蕾米亚用很为难的表情摇摇头。
缪，就同年龄的孩子们来看，是个远远有著相当丰富阅历的孩子吧。就连在此之前也一样，只要和阿一他们这群特异家人在一起，她的人生就十分有可能会有波澜在等待著。
那么，先让她看惨烈又残酷的景象，要说会有用处或许真的会帮上忙。
话虽是如此，但。缪还只是个个位数年纪的小孩子。在没有被迫于必要的情况下，今后就没有积极道要让她去看那种景象的理由。不论她要选择走哪条路，都有可以慢慢培养的时间，因为阿一他们能够很从容地守护好她的。
因此，即便一边手脚乱蹬一边很灵巧地在旋转，摆出不服的态度，又或是发展成山寨版的霹雳舞，不行就是不行。
「缪，适可而止吧。要听话」
「不要！ 我讨厌拔拔喏！」
「这样啊……那就没办法了」
喔呀？ 难道是ＯＫ了？ 这样的缪从趴著的状态慢慢地抬起头了。
满脸笑容的拔拔就在那裡。
「我流惹人厌一百零八式，就有这样的东西」
「诶？ 拔、拔拔？」
有一种讨厌的预感……阿一很快地就抱起表情慌乱的缪，带著笑容说话了。
「――〝飞高高、飞高～～高！ 高度四千米！〟」
「拔拔，缪想喝那边的果汁喏。已经，只对果汁有兴趣喏」
很好，非常听话。
顺便一提，总有一天被他人称作是〝魔王流〟的惹人厌一百零八式之一〝飞高高，飞高～～高！ 高度四千米！〟，会依照魔王大人的心情而变成挂有火箭的〝飞高高，飞高～～高！ 飞到地球外！〟。理所当然，是那种不会再落下来的。
「那么，我就和只对果汁有兴趣的缪一起，去对面……啊，西蒙教皇摇摇晃晃地在徘徊，就连那个人也一起去吧。结束完再跟我说一声」
「我……赢不过魔王拔拔喏……」
蕾米亚为求慎重，就跟被抱著带走的缪一起走了。
送走他们的同时，
「喂，南云愁。阿一君，不会是认真的吧？ 就算缪酱那么在闹彆扭，不会真的动手吧？」
「那是当然的吧。他可不会让爱女独处的」
「也、也是啦……」
「要做，大概会一起做。就像，和专业教练一起跳伞一样」
「会做啊！」
「大概那种情况，缪酱正常会觉得很开心吧」
「缪酱的心脏好强！」
对于愁的预料月她们都肯定地点了点头，使家长们都显露出尴尬的表情了。
在那之后，总觉得在严肃的桥段之前气氛就变得很没劲的同时，以愁和菫为首的所有人便看起过去的影像了。然后，正好就在那个时间下因为有待来福斯做给他们的餐盒，一行人便向福斯表示感谢与道别，出发前往北部的山脉地带了。
再次坐上菲尔尼尔的同时，就向恢复神智来集合的西蒙教皇与城镇的居民们告别了。
「公主大人！ 在这次的旅行中要填补与其他妻子们差距！ 要弄成既定事实呐！ 老夫在死前可是要看到公主大人的孩子！」
「你、你你你你，孩、孩子……你、你真是的っ，西蒙大人！」
莉莉亚娜公主，面对道别时西蒙教皇所说的话，就以一副不是不可以的模样在张望著阿一了。相对的，月她们也定睛地将视线……
愁和菫以外的家长们都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
「爱子殿，做得很好！ 老夫，到死都不会忘记那种感动的！」
「哈？ 那种感动？ 啊啊，是指表演吧！ 是的，我也不会忘记的！ 缪酱和莉莉小姐都很出色地表演了！」
「嗯！　二・个・人・都・很出色！ 期待再见到的那一天！」
「我也是！」
西蒙教皇极力在进行安全范围内的交谈。他不知道爱子的记忆被自主消除了。
因此，
「那么再见了！ 奇蹟之――」
勉勉强强，阿一就把爱子抱过来上演不给你听的绝技！ 所有人在喷出冷汗来的同时叹了一口安心的气。但是，
――爱子大人っ，感情好融洽！
――在所有的夫人当中，只有你被拥抱！ 爱子大人果然是正妻！
――爱子大人万岁！ 豊穣和胜利的女神大人万岁！
――奇蹟之眼才是正义！
――奇蹟之眼！ 万岁！
所有的居民，更加热烈。为了不让她听见，阿一也越抱越紧了。
「阿、阿一君。不可以喔～。你突然在做什么啊～」
面对态度看起来很暧昧的爱子，这时候就连月她们也都投以了很微妙的视线，使以昭子为首的家长们都浮现苦笑了。
就这样，就在当事人们都处在微妙的气氛当下时，哇啊啊啊啊啊这种巨大的欢呼声响起后，
――要再来喔！！　魔王大人！　女神大人！
被赠以这样的话语同时，阿一他们便飞向北部的山脉地带了。


◎托塔斯旅行记⑳
注:后日谈Ⅳ中有重置版，可跳过本篇
****――要活下去。今后也要不断挣扎拼命活下去。这样一来，总有一天……你会觉得，今天活下来也会有意义的那一天会来临吧。
轰隆作响的瀑布深处。在那天然的洞窟内，如岩石一样笨重，如钢铁一样的坚硬，如大树一样毫不动摇的声音迴盪开来了。
那是位在北部山脉地带，第一座山的第九合附近。是过去阿一他们，发现遇难者威尔・克迪塔的地方。 (注:合，是量测山的高度的计量单位。日本人会把一座山分成10等分，第9合以富士山做例子约是在白色的雪所覆盖的区域附近)
以重现过去所看到的是，当时的景象。
他是伯爵家的少爷，硬是跟著老练的冒险者们，在连帮上忙都没有的情况下，却独自一人活下来了。在抱持著非常重的罪恶感的同时，却对自己能够倖存下来感到很高兴。
威尔皱著一张脸，泣诉著自己是一个丑陋的人。抓住他的胸口的阿一，就狠狠地说了那么一句话。
在过去的影像裡，阿一立刻就放开回过神来的威尔。彷彿，就像是对激动起来的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瀰漫出一股尴尬的气氛。
「你确定，活下来是有意义的吗？」
愁胡乱又粗暴地摸了摸阿一的头。宛如就像是要甩开黑歴史一样将视线移开来的阿一，连同羞耻心一起啪的一声拍掉愁的手了。
但是，即便是从父亲那边移开视线，但菫就像是料到他会这么做一样站在他的前面了。
「又不需要那么不好意思。你瞧，是叫做威尔吧？ 他的眼神，有点取回意志力了囉」
「……有一半是迁怒。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幼稚了」
光是〝在洞窟内一个人活下来了〟的这点，阿一和威尔就有著相同的境遇。对威尔吐露出会令自己感到不好意思的话，而使阿一有了一种被讲成自己能活下来是错误的感觉，而不禁就说出刚才的台词了。的确，可以当成是迁怒吧。
「才没有那回事喏！ 拔拔，好帅喏！」
「缪……」
朝在自嘲的阿一的脚，紧紧地抱住的人是缪。睁的圆圆的眼睛在闪耀著。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带有温柔色彩的感觉，似乎传来真心与关怀两者的感受了。
阿一的脸上很自然地就浮现出微笑，无意识下便温柔地在摸著缪的头。缪，彷彿就像是泡在很温暖的浴池裡一样，心情很舒畅眯起眼睛了。更还吐露出「谬～～」这种很可爱又令人放鬆的声音。
向那样的缪流露出微笑的表情同时，爱子也表示同意。
「就是说啊。我们的心底也同样，有一种沉重声音响彻开来的感觉了。阿一君在奈落的经验，会有多少呢。虽然只能去想像，但却有了一点实在感了」
就如爱子说的那样，在过去的影像裡的爱子与优花她们都同样显露出一种得到了某种感受的表情。那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裡，聚在小小的暖炉前一样。面对自再次见面后都会露出冷淡表情来的阿一所感受到有像个人的一面，就因那股温度，使自己流露出心中那块被冻结起来的部分得到消融一样的表情了。
是时尚，就连在奈落之底见过生存竞争的智一他们也同样，对刚才的话似乎也有了一种感觉，在向阿一投以一股很温暖的眼神。智一，用很平静的声音询问了。
「阿一君。他现在还是冒险者吗？」
「抱歉，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在最终决战后，虽然他有和双亲及兄弟一起来寒暄，但……因为复兴关係好像非常忙碌，可能是在帮父母亲的忙吧」
阿一虽然感到困惑，但却由莉莉亚娜来回答了。
「克迪塔伯爵家对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费连合作，更不惜将私人财产都拿出来了。为报答他的奉献，现在人就在王国南部收复回来的领土担任边境伯」(注:边境伯，等同于侯爵的地位。差别在于前者属地方领主，后者是文官)
发言权似乎大大地提昇到公爵级这个位阶。(注:公爵，属于王族的亲族。)
在魔人族攻打王都时，不少上级贵族都犠牲了。而且，在活下来的贵族中，也不少是将这件事当成机会意欲要谋取私利的人。
莉莉亚娜很有看人看物的眼光，虽然区分上没问题，但不可否认〝足以信頼的者〟的人材是不足的。
当中，对于认为在作为贵族的义务上，以及为了报答要去救了威尔的魔王陛下，及夫人的莉莉亚娜而劳心劳力的伯爵，对莉莉亚娜来说似乎也是一位非常能够去信赖的对象。现在，他已经是王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了。
「必然，边境伯所要肩负的职责很重大，威尔先生也辞去了冒险者，尽心尽力地在帮忙家裡的工作。现在他人在费连，作为克迪塔边境伯的代理人担任起支援物资方面的交渉窗口一职喔」
「嘿耶，担任那个商业大都市的谈判对象，很厉害嘛。如果是一般人早就被骗到分文不剩了」
「现在所有人都团结一致，就连费连也不会去利用别人的弱点喔。贪得无厌的买卖使民众累积了不少的不满，要是那么做被谁给听见的话……就会变成过去的某个组织那样！」
原来如此。上层人士似乎还记得很清楚，把缪当成商品放在拍卖会上拍卖的地下组织的成员们所发生的悲剧，用花火将费连的一部分污秽之地给炸开花来的当时的事情。
阿一，并非是站在民众这一边，但四处奔波辛劳的人却是莉莉亚娜。那么，要是见此使阿一行动起来……就不能捨弃这种可能性了吧。
「呵呵。何况，威尔先生可是魔王陛下亲自救下来的人呢。那已经，只能带著诚意，满怀真心来应对了喔。呵呵呵」
喔呀？ 为什么莉莉亚娜公主的笑法会那么邪恶……
「我说啊，莉莉。难道，关于威尔的你有向边境伯说嘴……」
「嘘～嘘嘘～嘘～♪」
出色的口哨声在洞窟裡迴盪了。有够赖皮的敷衍法。明明是吹口哨但却非常的纤细还构筑出了美妙旋律，实在很让人火大。而且，曲子还是刚才的魔法少女之歌。记得还真快。改编成口哨版还更是令人火大。
面对敢不客气地去利用丈夫的威光的强大王女大人，就使得每个人都露出一副难以言喻的表情时，当陷入在这个产面下……而，这时候香织把注意力放回到过去的影像上了。
「……姆。又和月两个人製造出两人世界了」
「就是说啊，香织小姐。他们不管何时何地都会开启桃色结界喔。当我们还是三个人一起旅行的时后，你可以体会我的感受吧？」
「嗯，我懂喔，希亚。因为，影像裡的希亚，表情很吓人。这种，是疏离感、寂寞感还是空虚吧，很多感受都混在一起的样子吧？ 要是我站在同样的立场，一定也会这样的！」
「香织小姐！」
「希亚！」
看来香织对希亚的有情値上昇了。紧紧地相互抱在一起。这可以说很正常。因为，在过去的影像裡，紧握著阿一的手，
――放心，阿一没有错
――月
――全力活下去。要活得好好的。要永远在一起。好吗？
因为画面是那种非常有圣母感觉的慈爱表情的月，和一边在怜惜地注视著那样的月一边在摸著她的脸颊的阿一。
理所当然，月也在享受著阿一的手在轻抚脸颊。都可以幻视到心型的泡泡轻飘飘地在飘盪著，空气都变成是桃红色的景象了。明明是影像，却给人有一种甜到不行的甘甜气氛。
然后那种甜蜜的情节，因为暂停而变成静止画面了。犯人当然就是月大人。是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非常得意。顺便，还是某位非常会俯瞰人的海贼女帝那样以弯起来的手指在指人了。
香织以神速绕到月背后把人给拘束起来。希亚心有灵犀地，利用兔耳处以抠脖子之刑。雫、爱子和莉莉亚娜也若无其事地参战进来。希亚把月的腰水平举起来后，不仅是朝她的腰际就连脚底都抠起来了。
「……嗯っ！？ 嗯嗯！？　住、住手っ！？ 咿哇！？」
就在她扭来扭去的时候，发出「看起来很开心呐喏～！」一句话来的缪也加入战局开起玩抓痒！ 在无法採取强硬手段下，月只能咿啊咿啊地发出悲鸣含泪忍耐著。
就在家长们以感情真好啊～的眼神在眺望她们的嬉戏的时候，忽然间阿一注意到了。缇奥意外地很老实。
「喂，你是怎么了，缇奥。都露出那种正常竜人族的表情来了」
「妾身，是正常的竜人族吧！？」
「……哈哈」
「为什么要笑呐！？」
面对生起气来就要把意外！ 给说出来的缇奥，觉得她都没有变的阿一便眯起眼睛了。因为，「你是竜人却不是竜人。是竜人（笑）才对？」这样的说法都没有喘粗气。事情就很异常了。
「然后呢，你是怎么了？」
「……真是的，主人就是很会看人脸色。唉，光是看见那个就想到，有件开心的――」
「老实的缇奥不管有多部喜欢就是会显眼到不行的怪异吧？」
「嗯っ呼っ。非常感谢那种如流水一样又很自然地像一把枪一样刺伤人的话语！」
「好了，快说你是怎么了」
向终于喘起粗气来的缇奥稍微感到放心同时去催促她快说时，缇奥突然就浮现出苦笑吐露出心声了。
「并非故意要让人担心的。只是，对自己的失态感到有点羞耻呐」
透过这句话，便能察觉到缇奥的内心。
恐怕，是看见刚才在过去的影像裡的威尔，而重新有了想法吧。是自己被控制，杀了冒险者们的那时候的事。
「真的，犯下难以置信的失态了」
苦笑的深处，看的到愤怒。在黄金之瞳的深处，燃起了在烧灼自己的火焰。
面对那副模样使月她们都停止了打闹，用很微妙的表情在看著缇奥了。然后，家长们惊讶地睁大眼睛了。
薫子和昭子，就像是对凝重的气氛感到著急，向缇奥投以了附和的话语。
「但、但是，缇奥小姐，好像是被操控了吧？」
「我是爱子这么说的。那么――」
「感谢，您两位的关心。但是呐，人命消散了呐。不是感到无奈就能够解决的」
薫子和昭子，对缇奥断然地回答哑然了。鹫三他们是能够体会缇奥的感受吧，就像她投以了平静的眼神。
菫和愁看了看彼此，便向缇奥发问了。
「你不是有得到威尔君和他们的遗族的原谅了吗？」
「决战过后，趁来到地球之前就有去道歉了吧？ 阿一不是也有跟你去吗？」
其实，缇奥已经去向冒险者们的家属那边致歉了，不只威尔也有得到他们的原谅了。看样子事前就有听威尔说明过经过，另外也有在决战中缇奥很活跃关係，反而使她本人感到很困扰，就被没有顾忌地收下道歉了……
「一事归一事呐。因为妾身的失态，不该失去的生命失去了。那是，得不到的原谅，妾身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就像一位严肃裁判官一样，或是就像个在讲述道理的司祭一样，缇奥编织出告诫的话语了。
这部分确实，不容许对自己的骄纵，不会从必须要背负起来的责任移开视线，是一名颜以律己的竜人族。
衷心地将自责与自戒，以及向死者祈祷的冥福放在心上，缇奥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就在气氛瀰漫著一股微妙感的时候，一道娇小的身影便快步地跑近过来。
「……呵呵，谢谢你呐。缪」
「咪……」
刚才是向阿一。这次是对缇奥。但是，这次没有说出话来，就只是依偎著
缪抓著缇奥的脚。
月她们，以及家长们，都一齐祷告著。一段时间裡，时间就在严肃中流逝了。
不久，阿一打破寂静了。
「倒是，就别烦恼了，缇奥都这么决定的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什么呐？」
不要被自责的意念所折磨，而变成自我束缚就没关係。这部分，缇奥虽然是大变态却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便不用去担心了。嘴上是这么说，但面对阿一的表情总给人有一种很温柔的感觉，使缇奥有些困惑了。
「或许是大意了。面对不会被弄碎的竜鳞的防御力你是有自信的吧。从非常遥远的孤岛连续飞行过来肯定也非常累人的」
「那是，唉……是呐。可是……」
试图要做什么反驳，可是，阿一却一直以单手在制止了。
「更重要的是，运气不好。明明就藏身在在广阔的山脉地带中，你却遇上了那个傢伙。而且，还是在计画准备中这个绝妙的时间点上。怎么说，都太过偶然了」
任谁，都在注视著抱著胳膊侃侃而谈的阿一。缇噢，面对「运气不好」的这句话，纵使表情显露出「那不是理由」地在高唱议论都还是默默地在倾听著。
「缇噢，可以说不愧为竜人，精神力不是半吊子。不论是面对哪座大迷宫的试练，我都没见过你有动摇过」
「……因为，已经活了超过五百年呐」
没错，缇奥，不论是在哈尔崔那大迷宫当时、冰雪洞窟当时，在精神上都有比任何人都更不受动摇，而后突破了。
「啊啊。总而言之。就是运气不好」
「主人，那是……」
「好死不死，偏偏又遇上清水这个惊人的天才吧」
「天才……」
用疑问系的语气在喃喃自语的人是鹫三。但是，感受似乎和大家一样。对于阿一会很讚誉有加地去称讚清水幸利是天才的这一点，就抱持了惊讶与意外的感觉了。
阿一，对四周显露出那样的气氛耸了耸肩膀了。
「没错吧？ 他可以说是花了整整一天，把这个缇奥给洗脑了喔？ 都可以说是开挂层级的天才了吧？」
不只如此。仔细想想，两週内就能将六万的魔物大军给纳入支配底下就很不寻常了。
纵使，不是整整六万的魔物，而是当中首领级的魔物，即使如此都还有近百隻的数量。而且，因为是数百数千的魔物首领，当然就都会是强大的魔物。能够完美地以洗脑进行支配，就可以明白有多厉害了。
「或者说，清水对魔人族来说可能才是天敌。正因如此，以拉拢他加入伙伴为诱因，不管是否会被我们抓住他都立刻会被当成弃子……哎呀，这不过是我的推测」
「阿一君，所谓天敌是什么意思？」
「鹫三先生，我有说明过托塔斯的事情了对吧？ 还记得魔人族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吗？」
「那个……好像是，叫做弗利德的将军所率领的魔物军团……啊啊，是这么一回事啊。清水君……他，难道说，可能有办法将那支魔物大军给抢过来……」
「嗯。在不成熟的段阶下，洗脑并支配了那么大群的魔物。要是能不停鑽研的话，就有充分的可能性是可以办到的。就算没办法，也可以证明可以用数量来对抗数量」
阿一的推测，使爱子闭上眼睛了。
「……如果，清水君留在我们这边的话，或许他就能照他的心愿成为勇者了」
「或许吧。那傢伙想要的，是〝自分才是最特别的〟这种环境吧。我想这样一来，不论是走哪条路，即便魔人方可以实现那个心愿，结果都不会改变的」
「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班上同学不管哪一个人都是开挂角色啊」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光辉。勇者的他的属性是不允许其他人追随的上的。然后，就是恵里。她是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出可以束缚住死者灵魂来使役的魔法〝缚魂〟。那已经是，跨入魂魄魔法这种神代魔法领域的技能了。
香织也是如此。就算没有得到使徒的力量，只要持续部段鑽研回复魔法，就能成为能靠一己之力治疗数千人规模的治癒之手了。
雫也同样，只就速度来看她会在勇者之上，要是去提升斩撃能力的技能和锻鍊魔法，就会如文字所描述那样，便能成为没有斩不了存在的最强最速的剑士。
铃能自行展开王都大结界等级的结界，龙太郎也一样，一开始就能够使用阿一得靠著身体的毁坏与再生从魔物手上所抢来的〝金刚〟，那种不屈不饶可以用异常来形容了。
爱子就更不用说了。某深渊卿，从来到托塔斯之前就很异常了。
〝只有自己是特别的〟――那种清水所期望的环境，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而且，他的自尊心，肯定绝对不会认同这种事情的。
毫无疑问，清水这名少年是拥有破格的能力的〝胁威存在〟。
「回到刚才的话题，缇奥」
「嗯」
「要是，被洗脑的是我们的话，或许物理性衝撃都不可能有办法清醒过来的。面对那种程度的威胁，你可是首当其衝。所以，我不说要你不要太在意，就连要背负罪恶感的觉悟我也尊重……」
阿一，像是在挑选用词一样让视线在虚空徬徨，然后，用为难的表情说了。
「有权利纠举你的人，都原谅你了。所以，你也可以稍微原谅你自己吧？」
「主人……」
缇噢，露出相当为难的表情了。不接受……感觉不是如此。虽然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但心裡深处却陷入到一种紧揪起来的感觉，不知道该表现出怎样的表情才好了。
阿一，「你，其实对自己要比对旁人更严格啊」这样地喃喃自语起来。
「……和神的战争结束了。竜人族的宿愿也完成了。所以啊，缇奥。已经可以，稍微对自己好一点了吧？」
「……是这样吗？」
「啊啊，我是这么认为。还是那个呢？ 对自己很严格，就是会在内心裡自我慰藉呢？ 或许是我多管閒事……」 (注:セルフハァハァ，这边是暂用自我慰藉来解释。日文和中文没有这个解释，简单说就是个严格律己，来满足缇奥的M属性)
「自我安慰是什么鬼啊！？ 快乐这种感受，不是被值得信赖的他人给予就没有意义了吧！」
「不，我不懂喔」
用明确地〝勃然大怒！〟起来的感觉要抓住阿一的缇奥，任谁都阻止不了的。理由很简单。缇奥的表情，总觉得就像是将撒上了砂糖的点心一样菓子都塞进嘴裡一样绽放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用连狗都不想理的眼神，在眺望著用力在捶打阿一的缇奥。
用力地，敲敲打打！
「……嗯。姑且，在这裡的过去影像结束了。我们到外面去吧」
在月的号令下一行人就往外面走去。敲敲，打打。
「咦？ 月，重现过去没有切断吗？」
「……嗯。穿过瀑布后，马上就会出现野生的缇奥。重现过去会接续下去」
月回答了香织的问题，而雫原来如此地点了点头。闻闻、蹭蹭。拍拍。
「有掌握到阿一他们的气息了吧？ 呐，缇奥，我记得是在那附近――」
「烦啊っ，弄人让人烦躁了！ 你这隻废竜！」
「最棒的耳光，感谢您っ！！！」
如花式跳水那样很有艺术性地在旋转的同时废竜小姐往下坠了。啊嘿地相当厉害。恍惚的表情就像是范本一样。
而同时，月正好将瀑布一分为二在看外面的景象。在过去的影像裡，雄壮到相当具有魄力的黑竜在睥睨著。事实上非常有尾关首领(Last Boss)的感觉。迸出来的漆黑魔力，即便是透过影响都有传来强大的压迫感。如果要形容被瞪过来的竜眼，那就是锐利到使家长们都哆嗦地发抖了。
面对眼前那种的，正是故事裡才会出现类似邪竜的竜，
「主人哟！ 妾身期望再来一发っ！！」
――嘎噜噜噜噜
如果被搧右脸颊，就要伸出左脸颊乃是世间的道理！ 如此形容一样，缇奥用期待的眼神在寻求奖赏。然后，过去的缇奥就发出了呻吟。
影像暂时停止。月，往在身后的众人望去，一言。
「……就是这种反差喔」
不论是香织她们，还是菫她们，全都一齐在看阿一脚底下发出汪汪叫♪ 坐著的缇奥了。心合而为一了。
真是，超令人遗憾的传说竜人啊……这样。
总之，一行人便离开洞窟了。人就聚集在，潭水的后方还留有战斗过的痕迹的荒地上。
把拖过来的缇奥扔出去，阿一侧目看著暂时停止的过去影像开口了。
「好了，现在要拨放震撼的影像了……」
「是妾身打开了新世界之门的美好瞬间呐！ 要仔细看！ 务必要看个仔细っ！」
月和希亚，以及爱子的眼神变成就像是在看在外星人一样。为什么要公开放送自己期望的那瞬间……这样。
「老实说，那只是变态变态化的景象」
「阿一君。不要呼咙大家。那是〝阿一君创造出一名变态来的景象〟才对」
「……嗯。若无其事地将自己的错往外推是不好的」
「原本，不论是谁来看责任都是出在阿一先生身上的案件吧？ 这条罪请好好地负起责任来」
「咳哼っ。这是我っ，创造出っ，一个变态来的景象っ」
在三个人三种指谪下，阿一有点自暴自弃地改口了。妻子～们，偶尔对丈夫是很严的。
「然后呢，要看呢？ 还是不看呢？ 我，是强烈建议不要看」
「都来到这裡了，哪可能不看现在的缇奥的起点啊！」
「就、就是说啊。事情是有听过了虽然有点吓人，但……」
在香织和雫的回答下，看来家长们有戴著有点迷惘地点头了。都走到这种地步了，也见过了包含了沉重又痛苦在内，不需要去观看的阿一他们的轨迹了。这样一来，本人想看的惊奇影像，不看是要怎样啊！　就这样，气氛变得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
阿一叹了一口气。把视线往缪看去。缪哆嗦了。以仰望的凝眸，怯生生的样子询问起来。虽然非常、非～常不愿意，但是我就是想看。
「……不、不可以吗？ 呐喏」
「可以喔。如果蕾米亚愿意的话」
缪发出「哎！？」的一声了。似乎没想到居然会给出ＯＫ的答案。急忙转动视线时，蕾米亚妈妈却是显露出有点困扰的模样。这也很令人意外。是变态觉醒为变态瞬间，不管怎么想对品格教育都很不好。非常不好。但是迷惘的点是……
「妈、妈妈？ 缪，想看喏。缇奥姊姊和拔拔他们相遇的事，我想看喏」
「这、这样啊……可、可以啊」
「可以吗！？」
「呜っ……嗯，如果缪想看的话」
蕾米亚妈妈，做出非常苦涩的决断！ 显露出这种模样。不管是阿一，还是蕾米亚，为什么会做出ＯＫ的决定呢……
说是在意，不如说很担心，明理之人的智一顾虑地在看著缪的同时询问了。
「阿一君。真的可以吗？ 不如说，为什么会同意？」
「不，唉，这是缇奥的事」
智一和薫子她们都感到很纳闷。阿一带著苦笑感继续往下说。
「那个，这部分就因为对品格教育不好就不给她看没多大的意义。你瞧，就连刚才被我扔飞出去都还在喘粗气了」
「啊……」
「是会走路公然猥亵呢――」
「十分感谢っ」
「――看或不看都一样。岂止是家人的性癖，不如说事性格上的事，不用拒绝成那样也没关係」
往蕾米亚看过去时，她也用很为难的表情点了点头。是意见相同的样子。这边不能看！ 要是如此，原本就不该看缇奥了！ 就可以这么说。对蕾米亚而言，家人有那种态度才是对品格教育不好，似乎是这个意思。虽然是很艰难的决定。
「哇～～耶！　呐喏！ 可以看缇奥姊姊的事情喏！」
「嗯っ，缪哟！ 会令你刮目相看的喔！ 妾身的生存法！！」
「刮目相看喏！」
缇奥使力地抱住缪的同时，在喘著粗气。一边抱住幼女一边用恍惚的表情在喘气的模样，在不同意义上很糟糕。
就这样，没问题了吧～，不会对缪酱造成心理创伤吧～，抱持著这样的担心同时，一旦有个万一可以用幻术对缇奥这个存在打上马赛克彼此都了解这个底线后，来吧，做好觉悟了吧？ 月的视线这么一动起来――就在这个时候。
「嗯？ 这个气息是……」
「诶？ 阿一先生，这难道……」
阿一和希亚意外地将视线旋转了一百八十度望过去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吧，正当其他人也把视线往天空看过去时，天空上就开始可以看见黑点了。它渐渐地变大，不久连振翅的翅膀都可以看见了。
「噢？ 那是……爷爷大人吗！？」
目视到的身影是，一头雄壮的红竜。蓝色的竜，也在稍远的后方飞行著。
然后，就在空地上一边拍动翅膀一边落地的两头竜，随即，就被光芒所包围显露出人类的模样了。
「久违了，阿一君」
红髪和服装帅气中年人――缇奥的祖父阿图尔・克拉鲁斯，与一身如大树一样的气息相同，以强而有力又平稳的声音说出问候了。
「好久不见了，阿图尔殿。能在这裡见面真是令人惊讶。是偶然……不是这样对吧？」
「嗯。是从哈里希的王妃殿那裡听来的。我是飞来问候和提议的」
虽然威严，但却浮现出会让看见他的人觉得很和蔼的微笑，阿图尔把视线往愁他们那边移动过去了。
「很荣幸能见到各位。我是缇奥的祖父，阿图尔・克拉鲁斯。因为想与诸位见面，就控制不了年纪大了得自己，来妨碍到诸位的旅行了。很对不起」
面对这么说还微微一鞠躬的阿图尔，使愣住了的愁他们终于回神了。他是阿一少数会以真心展现出敬意来的对象。理所当然，愁他们也有感受到。很自然地就流露出一股想让人去侍奉他的威严和气度。不由得就倒吸了一口气，心想这就是真正的王吧。
「哪裡，请抬起头来。我们才是能与您见面感到很荣幸啊！」
「就、就是说啊！」
「唔、喂，菫！ 语气！ 你的语气都变了啊！」
「你也变了喔！」
南云夫妻很自然地就乱了分寸。阿一用双手摀住脸。突然，阿图尔就发出快活的笑声了。
「虽然有从阿一君那裡听到一些，看来似乎真的是一对很开朗的双亲啊」
「不，哎呀，哪有～」
「真是的，我们家的孩子都说了什么了呀。居然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欢乐又出色的父母！」
「父亲、母亲。求求你们。冷静一点」
面对越显殷勤且开始显露出暴走模样来的父母，使阿一恳求了。当然，月大人便立刻使用了魂魄魔法。
智一他们也同样，被阿图尔的气氛所震摄而稍微显露出紧张感，但一看见人在附近整个晕头转向的二人后，
「是阿图尔爷爷喏～～！！」
「噢喔！ 是缪啊！ 久违了啊！ 你长高了一点了吧？ 嗯，体重也稍微变重了啊」
「姆，阿图尔爷爷，好没礼貌喏。对关于淑女的体重要〝贴心～〟呐喏」
「哎呀，说的对啊。抱歉。我真是不小心。缪，已经是个出色的淑女了」
「呜呵呵～呐喏～」 (注:这是模仿贵族女性的笑声)
就在很有一般祖孙感觉的氛围下，看见抱起缪整个人的氛围一转的阿图尔时，似乎是取回冷静了。于是，便各自以稳重的成年人的表情互道寒暄了。
就在大人们以阿图尔为中心在加深有好的时候，莉莉亚娜便悄悄地，往脸上贴满各种疑问的阿一那裡靠近了。
「抱歉，阿一先生。我忘记跟你说了」
「嗯？ 是指阿图尔殿的事情吗？」
「是的。其实，阿图尔大人和竜人的各位正担任全大陆的警备与传令的任务」
原来如此。如果是可以天空无拘无束自由飞翔的竜人，就能比任何人更快去处理各地种族间还存在的矛盾，或是地盘没有稳固问题了。在情报的传达与共有这方面上也一样，考虑到他们的高洁和高度信頼，就没有更加放心可以把事情交给其他的对象了吧。
「是这样啊。这样一来，在里的众人，都来到大陆上了吗？」
缇奥靠近过来，感到很纳闷。就在月她们都集中过来在倾听的时候，回答的人不是莉莉亚娜，而是陪伴阿图尔前来的竜人族青年了。没错，他就是总是会把严峻的目光投向阿一蓝色竜人――利斯塔斯。
「不，公主大人。来到这边的人就只有参与先前决战的人」
「噢噢，利斯塔斯！ 久违呐。你在啊」
「……当然了。从一开始」
咦？ 是喔。受到这种待遇就和某深渊卿一样啊……
顺便一提，利斯塔斯君的初恋对象是缇奥公主，也是过去原未婚夫的候补。就因为知情，而被香织达投以悲伤又同情的眼神。
利斯塔斯君，就在如果同情我就把公主大人还回来啊！ 这番诉说的表情下，继续说明著。
「虽说兽人族和人类族之间的鸿沟有在填补，但现在双方都处在愿意相互理解的重要时期上。我等竜人族全员，太过自由地在天空飞翔会带给他们不必要的感受」
「原来如此呐。确实是这样没错。抱持畏惧，也会给其他兽人族造成不便呐」
「是的。而且，现在正忙于复兴当中，要找到一块能够让里上的所有人都住下来的地方也很不方便。因此现在，正在各国的协助下，要选出一块大陆上的一块地方可以去去设置竜人族的新村落」
「这样啊……是这样啊……」
缇奥，似乎感慨很深地多次点头了。逃离大陆已经超过五百年了。竜人族，终于能回到大陆上了。
「已经有许多候选地点。费亚伯根也很开心的说，可以一同设立自治区……我等的存在不论好坏都因为强大，就必须要慎重地去做选择」
「嗯。那就好呐」
「是的。所以，公主大人。这关係到今后的竜人族的未来，请务必、一定要回故里一趟――」 (注:这裡有提到"里"的名词，都是一个行政单位。是户数很少的村落，也有故乡的意思。单指里的话，是指50户左右居住的小集落)
「够了，利斯塔斯」
利斯塔斯虽然趋前在恳求著，但那句话在要被阿一咚啪――在此之前，就被在与家长们的交流告一段落的阿图尔，抱著缪用吃惊的声音给打断了。
「族、族长っ，可是っ」
用眼神让还想要找话说的利斯塔斯闭嘴，阿图尔便说起话来。
「缇奥，不用在意我们。倒不如说，要请你期待。我等的新故郷会变得如何。大家，都会为你的幸福祈祷的，并且很努力要用总有一天披露出来的新故郷来你吓一跳」
「爷爷大人……这样啊。嗯，不用您说，妾身也会耍性子的。不会离开主人的身边的喔。就连刚才也是，都告诉我会更加疼爱妾身的」
「嚯。阿一有说那种话……呵呵，那真是赠送了一句很棒的话了啊」
「嗯っ」
祖孙两的表情上，平静地相视而笑了。利斯塔斯就用如漫画裡那种「唔姆姆っ」表情在瞪著阿一。
耸了耸肩膀将这个模样给无视的同时，阿一重新视线转向阿图尔了。
「那么，阿图尔殿。您有什么建议呢……」
「啊啊，对了。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我等将要移居到不远的地方来」
「嗯。恭喜您，但没问题吧？」
「当然。谢谢你。话虽如此，那是一块迷恋了超过五百年的地方。正好耳闻你们正在旅行，这样子的话，我想在移住之前，要不要就招待大家来里上坐坐」
「原来如此……」
确实，能看见漂浮在遥远的北海孤岛上的隐村生活，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了。真是如此的话，就该对这个招待宝贵表示感谢了。
虽然没有计画要前往，怎么办？ 阿一这么地用视线在询问。
「妾身，无论如何都想去呐」
配合缇奥的请求，一行人的心马上就决定了。答案，当然就是愿意。
「那么，阿图尔殿。要承蒙您关照了」
「太好了。里上的人们也会很高兴吧」
ミュウを受け取りながら、握手を交わす二人。
面对阿一的表情上所显露出来敬意，使愁「咦？ 我，被阿一投以那种表情……」这样地在自言自语，智一「这件事，之前就听说过了吧。话说回来，别和阿图尔先生计较喔，南云愁。因为做为人的格调就有差了」这样在回应，然后，就在两人静静地展开扭打的时候，阿图尔继续往下说了。
「那么，刚才，有从愁殿那边听说一些了，看样子预定是要观看与缇奥相遇时的战斗吧？」
「诶？ 啊～，对，没错，就是这样。是的……」
阿一的额头上一下子就喷出汗来了。
「那好。请务必也让我观看。缇奥的黑鳞里上的人都弄不碎。正因为它被打碎，缇奥才会感佩阿一君吧。似乎身上的氛围，那个，有稍微改变了……」
哎呀，很正常。因为那很具衝撃性。阿图尔先生，如此笑著说话了。
阿一用侧眼「喂，缇奥！ 你，难道没把之前屁股上被打桩的事情，给说出来吗！？」如此询问时，缇奥也同样「只有给他们看在魔王城的战斗，那段纪录影像！ 因为，当时情况很紧急！ 要是让他们看见屁屁被打桩的话，到底事情就不妙呐！」用视线这么回应。真是很贤明的判断。而且，那笔帐，现在就要清算了。
「怎、怎么办，缇奥。姑且，是你的败北记录吧？ 是不是就别让敬爱祖父看了呢？」
阿一先生，拼命地在打圆场！ 察觉到事态的月她们竖起了大拇指。
但是，
「唔、嗯。就是呐。到底很令人不好意思……这与最初用这种感觉认识到妾身的义母大人和月殿她们不同，里上的人还对我抱持著敬爱之情……」
果然，和一开始就认知她是个变态来应对的地球组不同，从出生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是个做为高洁又聪明的王家末裔面对只是从旁观的角度去观看的他们，在屁桩下觉醒所的这个就有点……
嘴上虽是这么说，缇奥小姐，全身扭动起来了。 (注:扭动的模样就是蛇类在爬行的样子。这篇作者用了很多2CH类的流行语...)
「唔っ，也好想把硬是献给同胞们看，而被投以轻蔑的眼神这种欲求给压抑下来っ。啊啊っ，与这个愿望相反っ。主人哟！ 妾身，该怎么办才好！？」
「就回到土裡就行了吧？」
缇奥，不管到哪都是缇奥。
将抱著自己在扭来扭去的缇奥晾在一旁不管，阿一向以微笑在眺望著的阿图尔先生，和表情抽搐的利斯塔斯，发出上映前的警告了。
「阿图尔殿。我认为这世上，也些事不要知道会比较好」
「嗯？ 所言甚是啊。但是，目睹孙女败北的情况，我可不会气量太狭小的」
「纵使，不论是怎么输的？」
「缇奥是被操控吧？ 这部分应该是很单纯的生存竞争。那么，不论是用什么卑劣或卑鄙的手段我都不会骂人的」
真是一位心胸宽大的人啊。即便是变态化的缇奥，「只拥有有点奇怪兴趣而已」都能如何不动声色地接受下来的人就不会惺惺作态。
在看见如圣人一样阿图尔那毫不动摇的眼神，以及愿意包容一切的包容力的微笑后，使阿一陷入到「啊，这是不可能的。没办法适时地进行意识诱导」这般放弃了的地步。
阿一把视线转向月，让她再次重现过去了。
就这样展开激烈的战斗。
用大盾挡下缇奥的吐息的桥段，使每个人都屏息了。利斯塔斯，对缇奥的吐息被挡下来显露出下巴都快掉下来的惊愕表情。
就连在那之后也一样，枪撃，与将它弹开来的黑鳞。对缇奥被重力魔法打中的同时，还能躲开希亚的铁鎚进行反击的强韧发出了讚叹，而阿一怒涛的攻撃――藉由修拉肯从正面打穿了吐息，便往防御利弱的地方进行精密射撃的风暴――发出悲鸣了。
是一场骇人的战斗。不论是缇奥的勇猛与顽强的战斗，还是阿一的神器所展现出来的暴力，都宛如神话裡所流传著的战斗……
没有可以相互讨论感想的时间，任谁都看得入神。只有阿图尔，就一直挂著平稳的微笑在看待缇奥与阿一初次相识就展开来的战斗，虽然样子完全没有动摇，但……
那个时候到来了。
――给我被从屁眼捅爆而死吧。废竜
噗哧！
――啊aーーーーー！！！？　怎啦啦啦啦啦っーーーーー！！！
一根桩，就刺进公主的屁眼裡了た。快拔出去啊～的悲鸣声迴盪开来。
任谁，都说不出话来。正是，无言以对。明明过去的影像持续在拨放，但只有现实世界的时间却停止了。
仔细一看，薫子和昭子半昏过去了。雾乃发出了一句「啊啦啦」便摀住了嘴巴，菫则是在仰望天空。果然，衝击性的影像似乎远远出乎了想像。
是看不下去了吧，蕾米亚红著一张脸，按著自己的屁股别开了视线。不如说，包含月她们在内也一样，女性们全部都按住了自己的屁股红著一张脸。缪，就只是呆然地张开了嘴巴在看。彷彿，是与未知相遇喏！ 显露出这样的表情。 (注:缪这段是对应天空世界篇被打屁股的桥段)
「真、真是令人不好意思呐～」
「正常是没有人会不好意思地吧」
废竜看似害羞地在扭扭捏捏著。彷彿，就像是披露出很浪漫的接吻场面一样。
就连在那之后也一样，每次刺著的桩被乱打＆转动都会发出悲鸣，可是，那悲鸣声中却又带了点娇豔，就在连男性们都无地自容地移开视线的时候，缇奥终于解除竜化了。
那裡，已经没有任谁都会敬爱著的缇奥公主。有的是，单单是被捅屁股打开新世界之门，用恍惚的表情在喘粗气的变态而已。
影像裡，正要下山。缇奥明明是公主却是被抓住了脚很粗率地在拖行。这也同样，是用非常噁心的变态表情在啊嘿著――而，就在那一瞬间，
「这样的……这样的变态才不是我们的公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っ！！」
利斯塔斯君，一瞬间就竜化飞向天空的彼方了。他的眼角扑倏地在落泪，泪光闪闪地在掉落著。他的青春和初恋，似乎都化成了雨水倾注下来了。
「缇、缇奥姊姊。屁股，没事、呐喏なの？」
缪战战兢兢地，往缇奥接近过去。就算面对震惊的影像人还处在惊吓当中，但能够理解只有屁股被那根桩捅到的事情是常人所做不来的吧。
缇奥姊姊的屁股，难道现在也处在很不得了的状态下吗？ 如此地在担心，便用小手在呼呼著。
缇噢，面对缪的贴心很感～动地使表情绽放了。
「嗯。我没事呐，缪。最初是有一种衝破脑门的痛楚，但习惯后就又得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
「缇奥小姐？ 再多跟缪讲一句话，我，会有点认真起来的」
「哇っ！？ 知、知道呐，蕾米亚哟……」
在蕾米亚妈妈脸上没有显露出笑意啊啦啊啦呵呵呵的表情来的身后，有什么在晃动著！ 背后的巨浪，有著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又很亵渎的存在！ 很令人在意！
最强的黑竜，轻易地就输给了为女儿著的母亲的副怒之前。出色地正座了。视线，绝对不和蕾米亚妈妈交会。汗流浃背。
月横眼见状，便消去了过去的影像。就在瀰漫著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氛当下，阿一偷偷地去偷看阿图尔了。
阿图尔，露出微笑了。在平静的气氛下，就只是在不停地注视著直到刚才为止过去的缇奥所在的位置。
吓到了。即便是阿图尔，都会显露出愤怒或是失望的负面情感吧，以为至少会稍微眉头紧皱，但模样都没有变，他的表情所浮现出来的是愿意接受一切般的慈爱表情。
「那个，阿图尔殿……」
该用什么要话来应对呢。阿一一边思索的同时就向阿图尔靠近过去，然后，注意到了。咦？ 这难道是……。
「阿图尔殿。你没事吧――」
不由得，就在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的瞬间。
阿图尔先生，维持著直立不动＆笑顔，往正后方倒下来了。看样子，是不知不觉中就承受不住，不如说是承受不住孙女的变化，而放飞意识了。
咚砰地很豪快地倒地，但是，还是维持著微笑的他一动也不动，就当场冻住了。
一拍。
「爷、爷爷大人啊ーーーーーーーっ！？」
缇奥的惨叫，在广阔的北部山脉地带迴盪开来了。
之后，阿图尔便沐浴在大量的魂魄魔法的照射下复活了。在他的带领下，阿一他们虽然同样是以菲尔尼尔前往竜人之里，但……
路上，带著一股难以名状的气氛，就不用去特别说明了。


◎平凡后日谈Ⅳ——


◎1魔王＆勇者编　プロローグ 序章
注:编号跳一号是78这个编号是后日谈3的人物介绍3，虽然没翻但编号还是保留
****「光辉……真的太会被召唤了吧」
在某个砂漠国家的王宫裡，有了龙太郎在伤脑筋的身影。
「而且，还擒抱了南云君拖他下水一起上路……不愧是勇者呢」
紧接著，连铃也发出感到钦佩的声音。
「唔、嗯。光辉，那个……似乎承认自己是勇者了……」
「姊姊，意思大概不是这样。库涅，认为意思不同」
眼睛飘来飘去，一边在意坐在对面位子的对象一边在回答的人，就是这个砂漠国家〝辛克雷亚王国〟的王族姊妹――莫亚娜・迪・席尔特・辛克雷亚、库涅・迪・席尔特・辛克雷亚。
是有著漂亮的金髮、翡翠色的瞳孔，以及在巧克力色的肤色上绘有纹饰的一对漂亮的姊妹。姊姊莫亚娜是原女王更有一口充满男性语气又爽朗的性格，妹妹库涅虽然才八歳却有著腹黑小恶魔的性格。
但是……现在，连好好喝个茶的优閒都没有，还非常地老实，而且看起来很难受。
「……嗯」
原因在于，喝了一口红茶。优雅地地品味著香气和味道，就把茶杯放回茶托上。只是稍微发出咔哒这个声音，就使这对王族姊妹哆嗦起来。
「月，你够了。不要那么坏心眼！」
看见莫亚娜和库涅的样子，使香织提出劝戒了。没错，原因就出在散发出严肃～这种气氛来的月大人。
「……笨香织。我哪裡坏心眼了？ 这是很严重的冤忘。笨香织」
「我都跟你说不要散发出看起来很不高兴的氛围了。你是故意的吧。我可是很清楚，月你是不是真的很不高兴喔！」
「……哼っ。不愧是天生的跟踪狂。观察力在状态数值上都封顶了」
「……呵呵っ，月。我们出去一下吧？」
香织的额头上啪哩地浮现出青筋。顺便，就连月大人也浮现出「噢？ 真的要吗？ 噢？」这种类似小混混在挑衅的表情。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不要发出压迫感了好吗！」
「妾身倒觉得这是一股很舒服的压力，不过，四周的人们却非常紧张呐。请你们自重」
雫和缇奥向就如往常那样，以风一吹树叶就会飞舞的自然开始吵起架来的两人提出告诫了。
就如缇奥说的那样，在场――在辛克雷亚王国的王宫裡――在阳台上，一同注视著〝交流会〟的人们都完全凝固了。
担任配膳的女王专属侍女的阿尼尔整个人都咔啦咔啦地在发抖，近卫队长的史宾瑟和战士长的多纳尔，首席头术士的林登和他的女儿莉琳则在流著冷汗，以〝现在也同样就快要散掉系的老爷爷〟布尔伊德为首的文官们，现在也看起来就快要碎散掉了。
会这样很正常。
因为，他们所有人有收到报告，知道月她们的力量有多强大。
――这裡是光辉被召唤前来的第二个异世界
在这个充满支配著人和自然的恩惠力的异世界裡，他们持续在与以此为食物≪黑暗者≫展开无止尽的战斗。
≪黑暗者≫将具有恩惠力的土地啃食掉，那片土地就会变成〝死亡之地〟而砂漠化，人类，就在歴史上堆积起无数的犠牲的同时展开了生存的斗争。
为在那最前线的国家，就是担任女王的莫亚娜所属的【辛克雷亚王国】。
而且，就在这个世界的人类无从抵抗的时候，藉由〝伟大恩惠的意志〟弗尔缇娜之手，使身为勇者的光辉被召唤过来了。
光辉虽然被身心的纠葛弄得伤痕累累，但他却在死斗中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替这个世界的漫长斗争画下了句点。
但是，一切都结束的快乐结局到来……在此之前，一句「下个世界，就拜託你～～了！」的话召唤就朝光辉袭击过去了！
理所当然，光辉君流泪了。
因为，好不容易才踏实地活下来，可以拥有一段很长能与扶持他的莫亚娜共同相处的时间，就在心裡这么想著的时候，邀请居然就来了。断然拒绝。
但是，世界的意志小姐（？）很不给面子。
逃不了！ 如此领悟的光辉，竟然就最高等级发动了在死斗中所掌握到的超高绝技擒抱住了阿一。
大概，恐怕，无疑是「有魔王在的话，一定都会有办法的！」这样地想要依赖他。不至于，会是「要死就一起死！」或是「反正要我吃苦魔王君就来陪我！」这种感觉。
不管如何，在遭到光辉的擒抱攻势下，在阿一发出怨怼之言的同时他们都很要好地一起，被召唤到某个世界去了。
这是，二天前的事。
没错，经过二天了。
明明拥有水晶之钥和导航的罗针盘，阿一先生，都还会经过了两天都还没有回来。
是魔力不足呢，还是其他打不开传送门的障碍呢……
不管怎么说，在勇者暴行下与丈夫相隔两地的正妻大人，就要比平时更加无表情＆眼露不快了。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不想被裸绞，就别大吵大闹喔」
希亚向已经是扭打在一起这种感觉下的月和香织，莞尔地笑著这么说了。两人动都不敢动，就这么倒带回去一样重新坐好了。辛克雷亚的每个人都以尊敬的眼神朝希亚注视过去。
希亚你看著！ 如此形容一样，月挺直了背膀咳嗽了一声。视线就朝莫亚娜移动过去了。
「……我真的没有不高兴不用在意」
「这、这样啊」
「……嗯。还有，你已经不是女王了吧？ 那么，口气也可以自然一点」
带著绷紧神经的女王语气的莫亚娜，面对月那温和的表情而露出满面笑容，一句「我明白了」回到原来的语气了。最终决战后没多久，库涅就在简单的仪式下继任女王了，现在的莫亚娜就只是一名女性王族。已经，不需要勉强自己来维持住威严。
「但是，我好担心。光辉，为什么朝他扑过去呢……不，我是明白他是在依赖他，但……」
莫亚娜露出忧虑很深的表情叹气了。
对了解光辉的性格的莫亚娜来说，纵使自己身陷危险都知道他不会拖人下水。
因此，就无法理解光辉的行动，同时，还涌现出一股对被他拖下水的对象的女性家人们的面前感到很抱歉的心情。
只是，面对那露出一半感到愧疚，一边在担心光辉这般複杂表情来的莫亚娜，却有人噗哧地笑出来回应了。
「这就是，所谓成长了的意思吧」
「雫乾姊姊大人？」
「不要叫我雫乾姊姊大人」
「啊，是」
要是连莫亚娜都魂之姊妹化就惨了。而，面对露出切实的表情在告知她的雫，让莫亚娜的视线游移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库涅，就用很感兴趣的模样探出身子了。
「雫姊姊，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库涅想详细听听！」
「这个嘛……」
姑且，她是新任女王，但雫却是救世主之一。在这两天裡也有私人上变得很亲密缘故，彼此的态度就显得比较不拘束。
「光辉，正常是不会故意把其他人捲进危险的。因为，那么做是不对的。同时，对象是阿一，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光辉对讨厌的人很固执。不会去借助不对的人的忙！这样」
不管到哪裡都是正确的俘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就像一个小孩子。那就是，直到目前为止的天之河光辉。
「但是，会毫不犹豫就朝阿一突撃过去，就能够确信那会是最好的结果的」
将阿一拖下水是〝不对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会到这个世界来接他。他会去回应担心光辉的人的心愿。那么，在被召唤之后，会来接他的可能性就很高了。这样一来，待在一起会是最好的。
借助看不顺眼的人的手是屈辱。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对方是个很值得依赖却又会使心裡感到很不爽的人。固执地不去拜託他的结果，就是整个人趴在地上什么都做不好，最终要给人添麻烦的话一开始就要去依赖别人！ 都准备好下跪！ 希望用什么来弥补！
「拥有清浊兼併……任谁都会做的事，终于稍微会去做了，是这个意思」
呵呵地，面对露出一副姊姊对自己的弟弟成长了感到开心而微笑著的雫，然而，却使库涅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了。
「……姊姊对光辉大人的理解度，输了。库涅，可以断言品尝到压倒性的败北了！ 这方面必须要精进！」
「对、对呀]，库涅炭！ 确实，会很不甘心！ 姊姊我，会努力的！」
「这两天，都说明过好几次了，没有必要燃起对抗心吧？ 真的」
王族的姊妹俩有点怀疑光辉和雫的关係。就现在也一样，总觉得非常不甘心。倒不如说，连库涅炭都会露出一副〝女人的表情〟在感到不甘心是……
雫想到了。「光辉，真没想到。你会对这么小的小孩子出手……」这件事。
「库涅是女王。必须要时常做好最坏的打算！ 姊姊，疏忽是大敌喔！」
「真是了不起的心理准备呢，库涅炭！」
「这是当然的。而且，还没有完全输！ 这边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既定事实？」」」」」
怎么会那么清楚！ ，月她们这么地探出身子了。雫用抽搐的表情，「居然是真的，对这么小的孩子！？」开始演练起将青梅竹马斩杀的计画了。
「没错！ 因为，不管是姊姊还是史宾瑟，都有被光辉大人带上床的经验了喔！」
「「「「「史宾瑟！？」」」」」
房间内的所有人的视线，全都很快地朝近卫的老爷子队长史宾瑟移动过去。史宾瑟哆嗦地颤抖，「没、没那回事吧」地移开视线了。林登他们，与史宾瑟稍微拉开距离了。
「唔、我……在那傢伙回来后，要怎么对待他才好……」
「龙君的贞操就由我来守护喔っ」
在还搞不清楚的状况下自己的性向就遭人怀疑了……
对于遭到打击的莫亚娜还拼命地在辩解，使库涅补刀了。
「还有，向我们家的莉琳求爱了喔！」
「什么！？」
不愧是，被称为是风暴的幼女库涅炭。非常擅于让场面陷入混沌当中。
所有人的视线朝莉琳移动过去。莫亚娜的瞳孔收缩了。
感受到视线压力的莉琳摇摇头了。
「我只是，被夸奖很出色。光辉大人没那种意图，请不要随库涅大人的话起舞」
不愧是，弱冠十六歳，就被编到近卫内的战士。就算她是一名会让栗色的双马尾随风飘盪长的很可爱的少女，但要冷静到不掀起风波――
「是我对他有好感」
「「「「「！？」」」」」
是一名很自然地就掀起风波的美少女。故作镇定地在喝起红茶。莫亚娜一下子就睁大起眼睛，库涅也抓著自己的裙子在压抑自己的动摇，朋友阿尼尔和自己的父亲林登都投以「是这样吗！？」这种满是惊愕的眼神。月她们则是「噢喔！」地显露出满是好奇心的闪耀双眼。
「莉、莉琳！ 我、我有说过，要是犯错的话会严厉处分吧！？」
莫亚娜从椅子上站起来进行谴责。响起愤怒的声音。
但是，当事人的莉琳一笔直地回看了莫亚娜后，
「我没有犯错吧？ 是今后会发生。如果成为我的男人的话」
这么有男子气慨啊！？　这么令龙太郎他们这些男性的表情都抽搐了。
「那、那个，莉琳？ 你是在开玩笑对吧？ 库涅觉得你是在开玩笑……」
「怎么可能。我是认真的的喔，库涅大人。……在看见他单单一个人对上眼前一万的大军，为了要守护艾奎特的居民虽然人都昏过去了却还一直在战斗的那个模样，心都被射穿了」
是可以理解的情况吧，令莫亚娜的视线在游移了。露出「没错吧！ 真的很帅气喔！」这种想跟女生说都办不到！ 的这种表情。
向那样在动摇著的莫亚娜，莉琳站起来迅速地指过去了。
「莫亚娜大人！ 在此之前我都很顾忌，但是您已经不是女王了！ 所以，我不会手下留情！ 现在虽然被领先一步，但光辉大人是我的！ 我宣示我会像风一样抢走的！」
「你、你这个背叛者啊～！！」
月她们，超兴奋！ 原女王和效忠她的部下变成情敌！ 莉琳酱真够Man的！ 泪眼的莫亚娜酱真的好可爱！ 怎么搞的，这种肥皂剧的展开！ 超有看头的！ 缇奥！ 准备录影！ 别小看人了！ 已经在拍呐！
「……那个莉琳，终于知道情爱了……吗」
「太好了，林登。还担心太有男子气概会不会嫁不出去」
「多纳尔，要祝福还早。你看，看清楚了。看到在和莫亚娜大人互瞪的女儿，林登的眼神就死了喔」
把显露出微妙气氛来的爸爸～们晾在一旁，能干的幼女库涅虽然有留下了微妙的动摇，却还是试图转换话题了。
「可、可是真的很担心耶！ 因为据月姊姊的说法，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因这句话而想起，直到刚才气氛都还很沉闷，使莫亚娜和莉琳就带著老实的表情重新坐好了。
月在带著苦笑的感觉下，拭去了那样的气氛。
「……不用那么担心。那边不会有问题」
「为什么能够这么笃定呢？ 我是可以明白魔王大人的强大，但即便如此他都飞向未知之地了。库涅，认为不能太过乐观」
虽说是理所当然但这却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或者说，月是体恤真的在担心的库涅她们而故意这么说的。
所以，月笑了。任谁看了，都看不见那是带有忧愁的满面笑容。伴随著一股全然的信赖和染上了确信的明亮氛围。
「……那个地方有阿一在。那么，就没问题了」
这毫无根据。而，若是平时库涅就会这么说出来了吧。但是，库涅却是一言不语。就连莫亚娜她们也一样。
因为不只月，就连异世界组的所有人，都不会去怀疑月所说的话。彷彿，就像是被方程式所引导出来的答案一样。
「……是怎样的世界，或是有什么样的阻碍在等待，那都没关係。阿一，一定会找到并掌握住。会找出针孔般的活路，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一定会掌握住期望的未来」
这是一番无比自豪的话语。
不论是希亚、缇奥、香织、还是雫，以及龙太郎和铃都一样，在那笑容裡就寄宿著〝自己的魔王没有不可能〟的这种骄傲。
「……放心，勇者也会回来的」
「呵呵，大概吧。因为阿一君，是自己跟过去的呢」
「啊，果然是这样啊？ 的确光辉朝他接近很糟糕，但我想他是觉得如果是南云应该就能做点什么吧」
「也许呐，不过，又要消耗魔力追过去太麻烦了吧？」
「光辉有成长了，阿一也稍微认同他了对吧？ 看样子好像是变成〝讨人厌的傢伙〟了」
当有注意到月她们是若无其事地，将光辉也会一起回来的这件事当成理所当然一样在说时，莫亚娜她们的的身体就放鬆下来了。
「那个……真的可以认为光辉会一起回来吗？」
雫向提心吊胆地在询问著的莫亚娜说了。
「当然囉。因为，阿一，不可能会给我们悲伤的未来」
像个笨蛋一样去怀疑他和光辉之间的关係，面对雫那充满信赖和爱情的模样，使莫亚娜在各种意义上都终于放鬆下来了。
和谐的气氛流动开来，所有人都静静地喝起红茶了。
这时候，龙太郎又突然这么说了。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回来吧……我们回不去的话，在王国的小爱老师她们也会回不去……明天还要正常去上学吧？」
「啊啊～，说的也是。又变成集体失踪，媒体又会引发骚动了」
铃感到麻烦地这么碎碎念了。
姑且，用月的力量是可以打开通往王国的门扉。虽然没有水晶之钥和罗针盘，但以现在簒夺了艾希特之力的月，是绝对可以强行开启直达王国的门。
但是，那种情况一次就会使魔力枯竭了。理所当然，是用上了库存分量的魔力，和希亚她们的魔力。正因为阿一拥有能将电力转换成魔力的技术，才有办法能即使转移到比托塔斯还要更远的异世界。
如果考量可能寻求阿一去帮忙的情况，又要以防万一得强迫月她们去进行战斗这种无法预料到的事态，强行创造出传送门回到王国，就不能说是很好的办法了。因为心裡觉得阿一马上就会回来了。
「……没办法。遇到那种状况，就使用月小姐流〝洗○装置・幻想版！〟吧」
「月有办法自行窜改记忆啊……」
「小香香。在此之前，南云君就能够透过网路进行意识诱导了吧？」
「啊，这么说起来之前，就有利用人工卫星型〝洗脑○装・闪光版！～向全世界带来新鲜的记忆！～〟做出这种东西时，阿一先生就被义母大人给我自重一点！ 给骂了呢」
希亚说，面对阿一异常轻鬆就扣下窜改记忆神器的板机，就使菫妈妈好好地当了身为母亲的工作了。到底，是不准他去对全世界随意窜改记忆的样子。
一製作东西就会直线往前衝而忘了要自重的MAD(疯狂)鍊成师的阿一，就为了要说服那样的母亲而採取了各种手段，但却在鬱闷不已的菫妈妈投入了〝南云家最终物理兵器〟下，落幕了。
「嘛，毕竟是阿一先生，之后就都是偷偷在进行的样子呢！」
当希亚笑著这么说时，理所当然地，月她们也都笑著点头了。
而且，辛克雷亚组的表情都抽搐了。总觉得是笑著在谈论以世界规模在窜改记忆，但却很可怕！ 露出了这样的表情。
莫亚娜将话题岔开了。认为这样下去自己的常识就会被魔王世界的常识给涂改了。
「滞留期间的招待就交给我吧。托你们的福，王都的复兴也以不可置信的速度在推进，我们会尽力，照顾各位的」
「这样啊。库涅的〝再生〟虽然可以对绿洲和作物进行淨化，但建筑物和人就没办法了……」
这么说著说著，库涅她们就从阳台往外面看出去了。一度被瘴气侵蚀而失去光辉的绿洲，现在都回到以往的美丽了。如河流一样围绕著王都的水路也被破坏而氾滥成灾却如虚幻一样恢复原样了。
这些，当然都是成为新女王的库涅以天惠术≪再生≫所带来的。
不过，年纪还很小的库涅，并没有一、二天就能让广大的绿洲得到再生的力量。颠覆了这个事实的，就是香织的再生魔法。行使了法术即便无法再继续使用恩惠力，再生魔法都能如时间倒流一样使其复原，让她立刻就恢复恩惠力了。
加上，月她们有空也会加入进行行使再生魔法，使被破坏的地方从角落开始再生，几乎都恢复原状了。
「还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真的，很感谢你们」
莫亚娜虽然稍稍显露出寂寞感，但即便如此都还是以打从心底在感谢且明理的表情在说话。香织，微微地垂下眉头了。
「对不起。即使全力使用再生魔法，要复活死者五分钟内就是极限了」
「啊啊，不，这件事真的就不用在意了」
复活死者这件事是正面在找这个世界的事理的砸，莫亚娜当初，就用非常乱来的态度去恳求过，希望能复活在五年前的战争中就死去的生命。面对当初自己所显露出的丑态感到很丢脸而红了脸颊，就向香织投以了感到很抱歉的表情。
就算是这次的战争，都没有拯救了所有的生命。
虽然有著凭弔死者的心情，但在交流会场上还是带来了稍微沉重的气氛了。
就这样，当阿尼尔机灵地试图要换查――提出这个记忆的那个时候。
「――嗯！？」
「回来了！？」
「兔耳都劈哩劈哩了喔！」
月、香织、希亚发出了欢喜的声音，同时就连缇奥和雫也都浮现出喜色站了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虽然莫亚娜她们这么地吓一跳了，但在下个瞬间，就因为桌子上面的空间突然间地扭曲起来而说不出话来了。
紧接著。
「嘿咻」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两道人影就从虚空中出现。然后其中一人就在桌子上单膝跪地摆出美兹兹的英雄落地，另一人则是腰部撞到桌角的同时，被撞飞到后面整张脸就朝雫的椅子猛力一撞跌在地上打滚了。
桌子上的男人就不用说是谁了吧。
「……嗯。阿一，欢迎回来」
「噢，月我回来了」
阿一，紧紧地给了月一个拥抱。
然后，
「光辉！ 欢迎回来！ 我非常担心――」
「诶！？ 怎么了！？」
莫亚娜也很快地，就朝桌子底下的人影抱过去――
「你是谁啊！？」
「那是我的台词――噗呸！？」
是理解抱到了不认识的男人，而立刻出拳了。不，大家看，因为她是战士的女王，所以不小心就揍过去了。
被那样的原战士的女王大人胖揍又很可怜的男人是谁。
「远藤君！？ 为什么远藤君会在这裡！？」
「哎呀呀。这不是深渊先生吗」(注:这裡希亚称呼远藤的名字正确是"深渊之门"或是"阿比斯肯特"，这边只保留深渊两个字)
面对雫和希亚说出口的名字，月她们都大吃一惊了。
没错，那个人就是深渊先生。应该是和光辉一起被召唤走的阿一，为什么会带深渊先生回来！ 彷彿就像是魔术秀一样换人了！
「唔、喂！ 远藤！ 你，不是待在王宫吗！？　……咦？ 仔细想想，原本在回归一周年的派对上，你有来吗？」
「有来啊……但是呢，在那之前呢？ 明明我的腰和脸都撞得那么用力，还以为你会来关心一下突然就被揍一顿的我……」
浩介君，用沮丧的模样，按著自己的脸颊同时两眼含泪了。就如平常那样，感觉很悲情。
「魔王大人！　光辉呢！？ 光辉在哪裡呢！？」
就连在向浩介道歉的同时，莫亚娜都还是露出慌张的模样在纠缠著阿一。
「难、难道说……光辉大人，变成魔王陛下的食物了！？ 魔王陛下果然是个可怕的人！　是令人害怕的恶魔，库涅断言――啊！？」
「谁是恶魔啊，你这个嘴巴很坏的小不点」
不理会遭到铁爪功而慌慌张张的库涅，阿一就从桌子上下来了。
然后，就向莫亚娜说了一句。
「把他留在那边了」
「为什么啊！？」
莫亚娜，以怒髪衝冠的模样怒上心头！ 莉琳的双马尾也一下子就倒竖起来！
「冷静一点。随时都能把人带回来。因为他正忙著和异世界的女神打情骂俏，就只有我们先回来了」
「你说什么！？」
莫亚娜，用怒髪衝破天际的样子露出愤怒的表情！ 莉琳的双马尾慌乱地在飘呀飘著！
现场陷入混沌了。
看不下去的缇奥便施放出能安定精神的魂魄魔法，香织则是在治疗还泪眼汪汪的浩介，花了五分钟左右现场才终于冷静下来。
月向喝了一口阿尼尔所泡看起来很好喝的红茶而呼出一口气来的阿一，提问了。
「……阿一，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嘛……直到那傢伙回来，还要再花一点时间吧，就来稍微聊聊吧」
视线看了一遍探出身子来的莫亚娜她们这群辛克雷亚组，与对第三次召唤这种体验非常感兴趣的月她们。以及，「我学到了。南云和天之河联手时，绝对不要随便靠近……不管是胃还是心都会直接痛起来……」这么说完后好好～吃地股著脸颊的同时眼神死掉的浩介，和对这件事感到退缩的龙太郎＆铃。
阿一，便再次用红茶润湿了双唇，娓娓道来了。
第三次的召唤。
是勇者和魔王的冒険故事。


◎2 魔王＆勇者编 没有被召唤的样子
老实说，阿一感到非常困惑。
是怎样啦……
我，要怎么办才好啊……这样。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眼神的那群人身上。
「唔っ、咕っ……失、失败了吗っ。该死っ」
「连装置都坏了っ，我们完啦！」
「这是梦境っ」
近三十名男女就已死尸累累的模样趴倒在地，不过，大部分都已经昏迷了。而且，勉强还有意识的几个人都在没有注意到阿一他们的情况下显露出绝望的表情，忙著在唉声叹气。
往旁边看过去，被称为是勇者的臭子小子也看傻了似的张著一张嘴。
「喂，天之河。我们明明是被召唤，这气氛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欢迎我们？」
「偶、我哪知道啊？」
被那个类似黑洞的〝空间虫洞〟给吸进去后，阿一和光辉就品尝到像是被浊流吞没那样，或者说是被丢进洗衣机裡清洗的衣服一样的感受了。
然后，突然被吐出来的这个地方……
到底，是被哪个地方的王八蛋给召唤了呢。反正不是要「代替我们打倒某某！」就是「请替我们拯救世界吧！」，以为会抛出这样的台词，但答案揭晓却是这副景象。
彷彿，就像是把一辈子辛苦赚来的钱都拿去买彩券，果然，最后一张都没中。响起人生终了的哨音了。类似这种状况。
诶？ 是不是召唤了？ 看得见我吗？ 你瞧，姑且是召唤成功了喔？ 会如此困惑也很正常。
稍微冷静下来的阿一，渐渐地涌上了一股焦躁，把手按在多纳上了。
「话说回来，敢把召唤过来的人晾在一旁哀声歎气太小看人了吧，宰了你们喔，很好就宰了你们」
「等等っ，要下结论还太早了！ 姑且，先照料完看起来有伤的他们之后再问问吧っ」
说做就做是阿一的原则。不管怎么说，他都是那种明明对情况都不了解，却是会用火箭弹把≪黑暗者≫的部队都轰成渣再去问「可以杀了吧？」这般鬼畜又恶魔的男人。
光辉は一下子脸色铁青起来的同时，就跑出去无论如何都要去照顾倒下来的人了。
阿一便无视了光辉，目光就朝四周观察起来了。
「……这边也一样，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啊」
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的，就是在召唤地点这裡完全都看不到神殿或遗迹、魔法阵之类的东西。
岂止如此，倒不如说连半点幻想的要素都没有。在昏暗的地方，有的就只有一排排倒下来用来照明的火把和油灯而已。室内被金属的牆壁和天花板包起来，四个方向有通道延伸出去，还有好几条的水管就附挂在天花板和牆壁上。
作为第一印象，就是工场施设的厂房内，或是老旧的地下铁内这种感觉。
就像是加深这种印象一样，
「……装置，啊」
在房间内散乱开来的金属物体――散乱了怎么看都可以当成是机械东西。也有几乎没有留下原形看起来就像是ＰＣ的东西。
就连阿一和光辉被扔过去的台座也一样，就类似生长在魔女之森裡的毛骨悚然的树木那样歪七扭八的很厉害，还有就是被撕裂开来的铁製的圆顶给包围著。
这个台台座，呈现出类似被从裡而外炸开来的状态。
「……」
试著去观看光辉在照料的人们。模样非常髒。在穿的很破烂的样子中，不论是脸还是手都被污垢、泥，或是油的东西给弄髒，头髪也显示出好几天都没洗过了的油亮。
「……简直就像是一个以荒废的世界做为舞台的ＳＦ啊」
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样地，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唉，算了」
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事要找我们事情就简单了。不，就算是把人找来结论也不会改变。不来碍事不如说就算你好运，这样就只要用水晶之钥和罗盘回去就行了。
当阿一这么想，而把手往怀裡身过的那时候，
「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与刚才在唉声叹气的人们不同，耳朵就传来一道显露出动摇且振作起来的男人的声音了。
一看，那是一名取回意识且头髮散乱的中年男性，虽然是借助了光辉的手被搀扶起来但看过来的眼神却是显露出人正在警戒著的神色。
「那个……我们是……」
不知道自己是被召唤过来的吧。倒不如说，我们才更想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光辉的模样强烈地传达出这样的困惑。回头一看，向阿一投以「要怎么解释才好？」这种找人商量的眼神。
「行、行动前的商量，是吗？ 而且还向我？　……你，难道是假冒的天之河吗？」
「哪是啊！？」
面对摆出警戒动作来的阿一先生，使光辉的嘴角大大地抽搐了。额头上啪哩地浮现出青筋。话虽如此，试著审视一下过去的自己之后就对这种理所当然的反应无话可说了。
因此，这裡就先忍忍便用「你够了，要怎么回答啊！？」这种强硬的口气询问了。
但是，在那样的互动期间，昏过去的所有人都醒了，然后就开始叽叽喳喳地在聊起什么事情了。
「唔、喂。那一身高贵的衣服……难道是，上界来的人吗……」
「为っ，为什么会是上界来的人！？」
「会不会，是一开始就被刺探出来了？」
「就是说啊！ 向这种〝禁忌〟出手，不可能不会被察觉到的吧！」
「等等！ 还不是那样！ 如果〝乐园〟的――」
「贾斯伯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  nbsp;大家可都是豁出去了才和你在这裡的！」
叽叽喳喳藉由紧张感逐渐越来越大声，最后变成怒吼了。他们的视线都往一名男性――刚才那名头髮散乱的男人移动过去。
「〝天之声〟告诉我了。空中会打开一个黑色漩涡的洞。那是通往〝乐园〟的路――」
「那种话我已经听过好几遍了！ 实际上不就是放出了夸张到不行的光芒，然后就直接爆炸了不是吗っ。差点就死了っ」
被叫做贾斯伯的男人整个人都说不出话来。看来，他似乎是这些人的领袖。而且，不是那么有人望的领袖的样子。在看著他的其他的人的眼裡，都流露出猜疑和不满。
视线从他们来边撇开来，贾斯伯就将目光移回到光辉身上了。
「你们是……难道是〝乐园〟的人，吗？」
以怀疑的眼神在询问。
光辉和阿一不久前人都还在砂漠的战场，说不上是〝乐园〟。话虽如此，要是他们所说的〝乐园〟，指的就是〝异世界〟的话，答案就是ＹＥＳ。
因此，光辉打算这么回答……
在此之前，噹噹噹这种金属之间的碰撞声――无数的脚步声就从某个通道微微地响彻开来了。途中，贾斯伯一群人的脸色就铁青起来，当中的一人就用憎恨与愤怒，以及可怕的表情在瞪阿一和光辉了。
「果然是这样子啊っ。这些人是上界的人！ 知道我们的计画，就一直在调查了！ 会失败也一样，一定是这些傢伙搞鬼的！」
「是该说这种话的时候吗！ 他们来了っ，快逃っ」
连在忍耐著身体的疼痛同时也一样，贾斯伯他们就站起来，与阿一和光辉一步併两步地拉开了距离。光辉急忙发出了制止的声音。
「等っ、等一下！　我们都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稍微说明一下吧！」
「闭嘴っ，机械们的走狗っ。都要被〝处分〟了っ」
一个人跑走，后面就如同雪崩之态。任谁都拼命地往一处通道消失而去。姑且，是有身为领袖的自觉，贾斯伯就像是要当他们的防波堤一样在瞪著阿一和光辉。
就这样，留到最后一刻的贾斯伯打算要跑掉，
「别鬼叫了，混蛋」
一转身没多久，从多纳射出去的子弹就袭击了他的后脑勺。贾斯伯先生使出了很精彩的脸部滑垒。用很小心！ 一样的漂亮姿势咕溜地一滑，撞到房间的牆壁停下来了。
他那才刚醒过来又马上昏过去而安静下来的模样，显现一股很悲哀的感觉。光辉，看著一动也不动的贾斯伯发出抗议的声音了。
「唔、喂！？　南云！？」
「冷静一点，是橡胶子弹」
「就算是橡胶子弹打中后脑勺也很危险吧！？ 都那么夸张的飞出去了！ 还是水平飞行！」
「……这是非杀伤性的放心吧」
「你刚才，话说了一半！ 有点没自信对吧！？」
「很吵耶，你这个勇者」
「我哪有！ 你这个魔王っ」
就连勇者和魔王那么愉快在互动的期间，可以感觉得出来无数脚步很沉重的声音都还在接近中。
因此，啊一这次才拿出罗盘和水晶之钥了。
「不是找我们。就快点回去吧。你不会说，你要留下来吧？」
「……我又没这么说。又不被期望。所以，就不要把枪口对准我了！ 话说回来，要马上回去干嘛还开枪打那个人啊」
如果要从接近过来的人们那边逃走的话，在贾斯伯被抓的情况下，不难想像他会有不太笑得出来的人生在等待著他。
「还不知道魔力够不够。或许有可能没办法立刻打开传送门，那么，有个嚮导会比较好」
「……放著这个不管，正常是会被抓的吧」
「你在意可以带他走。一起转移逃走后，等待事情都平息下来，在把那傢伙送回来」
「我、我知道了啦……」
虽然有很多话想说，但原本把人牵扯进来的就是自己使光辉闭上嘴了。接著就往贾斯伯那边跑过去，把人扛在肩上。
而，就在那一瞬间，阿一那鲜少会听到的焦躁声就响彻开来了。
「诶？ 等等，不会吧！？」
「是怎么了？ 你会那么慌张……」
「天之河。你随面使用一个魔法看看。快！」
「搞什么――〝光球〟……咦？　〝光球〟！　什っ，发动不了！？」
阿一发出砸嘴的声音了。光辉，显露出动摇往他跑过来。
「南云，怎么会这样！？」
「这是……和莱森相同。不，是它的好几倍……几十倍的版本」
「莱、莱森？」
阿一重重地点头了。
和莱森具有相同的现象……那就是具有，〝会魔力雾散的効果〟。以月为例即使使用最上级的魔力都只能行使出中级程度的魔法，这裡就是那种眨眼间就会让魔力枯竭专门扼杀魔法使的魔境。
将魔力注入罗盘时，儘管是直接接触的状态，但魔力彷彿就像是在往有破洞的水桶裡注水一样雾散了。启动不了。就连光辉所创造出来的照明魔法也同样，都在稍微明灭一下之后就立刻被雾散了。
「有保住男，真是太好了。怎样都打不开〝传送门〟。得花时间想想用什么方法来打开了」
看见阿一显露出认真的表情，使光辉也转换意识了。很快地就以做好觉悟有如战士的表情冷静地询问起来。
「怎么办？ 要追上他们逃走吗？」
「还不知道谁对我们有利。或者说，原因是在于现在正在接近过来的傢伙……也有被干扰之类的可能性。――不要来碍事喔，天之河」
最后的那句话包含了如冰一样的冰冷。如果赶来妨碍回家的话，不论对方是谁都毫不留情。也不允许因为担心对方就来碍事，这个意思。
被投以的斜视很尖锐，寄宿著冰冷和警戒心。是针对光辉而来的警戒心。
光辉，笔直地回看了那样的阿一的眼神了。
「抱歉。我不能答应你」
是没有动摇，很坚定，寄宿著铁一般意志的一句话。如果谁都不会受伤就能达到目的的话，自己，会选择那条路。
魔王那如万物都能贯穿过去的锐利眼神，和勇者如森林之泉一样静谧的眼神交会了。
「你依旧这么难搞啊」
「我有自觉。把你捲进来，真的很对不起」
阿一「哼」地发出鼻鸣了。
「就像你不退让一样，我也不会退让。要阻止我，你就抱著一死的心情过来」
「啊啊。我有觉悟了。不论结果如何我都会接受。最坏，南云你就不用管我自己回去，我再自己想办法」
「那是当然的」
静静地放下贾斯伯，让他躺在散乱开来的机械残骸的缝隙之间，连同其他残骸一起替他披上了光学迷彩的同时，光辉就对阿一的真心话浮现出苦笑了。这个男人，真的会毫不犹豫地就回去吧。
如果是以前那个如在空中飘浮一样很浮躁的光辉，总使要无视光辉的意志，都会弄碎他的四肢而强行将人给带回去吧。毕竟得要先解决雫她们担忧。
但是，现在敢一个人回去。那就是，光辉作为一个有意志的人被认同了吧。
实际如何并不清楚。但是，因为被说是〝令人讨厌的傢伙〟……就一定，是这样没错吧。就这样，使光辉的苦笑加深了。
捕捉到马上就会到那边来的气息同时光辉人就站在阿一的旁边，零零落落地吐露出话语。
「各方面，都抱歉了」
「再道歉就宰了你」
「那，谢谢你被捲入进来」
「再感谢就宰了你」
「不希望我活著回去啊！」
「你就自己往絶望裡头衝吧，你这个抖Ｍ的勇者」
「你误会过头了吧！」
再调侃的同时，二人就站在一起，用了好几秒在台座上睥睨著一条通道。
〝那些傢伙〟，渐渐地现身了。
「哎呀呀。难怪脚步声这么沉重」
「……真是服了啊。一点，都没有幻想的碎片不是吗」
二人的表情微妙地抽搐起来。会这样也很正常吧。因为，
『生物反应，三。确认到〝禁忌〟的残骸』
发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感情就以无机质的声音，
『扫描开始――确认到完全体的〝禁忌〟。是左轮手枪和刀剑类』
那个身体是被硬质会发出光芒的灰色金属和没有血肉的骨骼所组成，手上还拿著一把近未来的步枪，
『搜寻对象。没有登録。确认违反人类禁令第三条』
是人型机械――机器人。
『――〝抓捕〟开始』
那一瞬间，三十架机器人便一起扣下板机了。
「直接了当啊」
「该死っ」
没有背叛近未来的设计，发射出来的是青白色的雷射，三十条。阿一和光辉就以朝左右两边往后跳的动作，避开如枪阵一样的它了。
往旁边一跳的同时，阿一就拔出了多纳进行瞄准。心想对付雷射就要山寨雷射的电磁砲回敬但，
（啧，果然连缠雷都发动不了啊）
一发电磁砲就需要用上最上级魔法的魔力，消耗高也是有限度的。
无奈之下，就这么朝其中一隻的头部开枪了。耳边响起了悦耳的爆炸声，子弹准确地射穿目标了。
敌方机器人的外型，是在粗旷又简洁骨格上有著人类头盖骨的变形一样稍大的头部。
因此，不管怎么看头部都是重要部位果然就是要瞄准那裡。多纳的子弹，即便没有被电磁加速都还是出色地射穿了金属机器人的额头，一撃就夺走了机械的眼睛所发射出来的青白色光芒。
（用一般子弹也能贯穿算幸运的吧。但是，宝物库要是不能顺利发动……手上的剩馀弹量……）
２４发。不，扣掉刚才用掉的还剩２３发。那是平时慎重起见会放在怀裡的备用子弹。当然，义手内虽然也装有霰弹和针弹，考量到敌人会増援就不能浪费了。
「嘛，就看事情的发展了」
如果往常地扬起嘴角无畏地一笑，自己就朝瞄准过来的雷射兵器的枪口衝过去。以滑行的要领鑽过被射出来的无数闪光，然后就从下方射穿了距离最近的一架的头部。
接著，就只靠著背部的力量一跃而起的同时放出了一记迴旋踢，刚才被打烂的机器人就取代了砲弹。
机器人被如同跑在高速公路上的卡车一样的动能给撞飞出去，把几台同伴给捲入进去一起化为碎片散落了。
而，同时，那个时后还有两架机器人的头部被射穿倒下了。
这时候，有一架判断距离太近用雷射步枪攻击会处于不利，便咔咻地伸长了大型匕首刺过来了。阿一，徒手把它接下来。
「很遗憾。我的左手比较优秀的样子」
没错，是使用黑色上有著红色线条非常漂亮的神器义手。
机器人无言地试图要硬挤……
『分析不能。分析不能。确认具有超越人体极限的异常臂力。原因不――』
「对吧」
特意说出来的话，使机器人动摇了吧。义手再怎么坚固，都不可能挡得住机械的力量，弹对手却宛如是一座巨大的山那样一动也不动……
但是，没有给予它去确认的机会了。发动义手的〝振动破碎〟。在大型匕手化为碎片碎散开来的同时，左钩拳就以压倒性的速度被挥出去炸裂了机器人的头部。
头部表面散落开来的同时，就确定毁灭性的震动已在内部传导开来的运命。机器人在一瞬间的痉挛之后便瘫倒下来了。
然后，就连在这段期间右手也以如同是别的生物一样的动作射出了两发残弹。只是，它们没有直接射穿敌人。
以落在附近的无数残骸进行反弹，各自分别从正侧面强袭了，两架机器人。被人强制性地往反方向倒下的那两架，就用自己所射出去的雷射牺牲了两名同伴。
遭雷射打中的两架也在痉挛过后嘎啦地颤动完后，就和侧面被射穿的两架一起失去平衡瘫倒下来。
并且，用两发子弹将把前列四架一组的队伍给打乱的结果，就使从后方要进行狙击的机器人的雷射，都打中那四架，而使掠过的轨道偏移了。
这样一来，几条青白色的闪光便空虚地穿过了阿一的四周。彷彿，就像是闪光避开了阿一一样。
左手往怀裡一伸。抓出六颗子弹。同时就用拇指一弹将多纳的弹仓弹起来使它高速旋转起来排出弹壳。这时候，就以弹指的要领把子弹弹出去，接著就如魔术一样装填完成了。
比起利用宝物库神速地在空中转枪再装填要慢上许多，不过，即便如此就地球上的枪手来看那却是一项会使人睁大双眼叹为观止的超高技巧的高速再装填吧。
一秒不到便填饱肚子的多纳，配合横扫开来的手臂动作一瞬间就粉碎六架了。
都如同刚才，被友方雷射给打中的四架一样，在短暂地痉挛后就不动了。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变撃破了半数以上的阿一，就一边以目视来闪避雷射一边用弹指进行再装填了。
（果然和莱森相同。只有〝身体强化〟和〝瞬光〟这种体内循环的魔力不会雾散……但是，就算以我破格的効率来发动〝錬成〟，都没办法顺利发动才令人头痛啊）
在被加速的思考中进行敌人和己，分析和考察双方的同时，阿一微微地让视线移动起来。虽然气息一直都有捕捉到……
「――」
铃的一声，与阿一所喜欢的爆炸声相反的流利声音便抚过鼓膜。它宛如，就像是妆点恬静夜晚的铃声。是与战场不相衬，太过清澈的音色。
但是，带来的结果却是凶恶至极。
轻轻地，摇曳著，如同在风中飞舞的树叶。
就像行人不会去在意一样，一不留神就不会去意识到的自然动作。
但是只要深入踏出一歩朝交错飞舞的雷射的死角一鑽，注意到时人就来到敌人的背后。
然后，就像是回想起忘掉的现实，与敌人斜向偏移交错而过。斩铁，轻易地就被进行了。伴随著铃这个清澈的音色。
斩。
有如在鑽这个概念的牛角尖一样的一刀两断。正是，一撃必杀。
可怕的是，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寂静了。不论是杀意或是敌意，就连战意都没有。心想有阵风抚过皮肤的时候，就被砍了。那种剑撃的极致，就在那裡。
如果阿一的技法是合理的终极，那光辉的它就可以说是武的巅峰了吧。
最初，和机器人对话能说的话似乎都说完了，但得不到回答更还二话不说持续展开攻击，好像连光辉都下决心了。
起步依旧很慢这点，对阿一来说很想把人给揍飞出去，但……
在项机器人说话的同时，那段时间裡，为了不使阿一被当成目标自己就四处奔走拉走半数的敌人，现状，因为那一半一经被打倒了〝只要有一发误射〟就饶了我吧。因为连子弹都不想浪费。
『断定对象是〝威胁〟。实行〝处分〟』
机器人的认知似乎改变了。但是，那个判断，已经太迟了。
话虽如此，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它们的内部，并没有〝勇者〟和〝魔王〟的数据。
所有的机器人都变成废料，是在那句话之后整整五秒后的事。
※ネタ
・弹指再装填
是参考了电影黑暗塔中所使用的左轮手枪的技巧。是一部很会逗弄厨二心的枪战片。在把圣剑重新打造成左轮手枪的这个设定上，白米的心就猛然一震了。
用〝黑暗塔　再装填〟去谷歌的话就可以找到很多很MAN的超棒技巧喔！
※关于下次更新要让您知道
虽然新章才刚开始，但非常抱歉，１１月的预定有点紧，难以毎週更新。一有空就会先写起来，但我没有自信可以答应大家会更新…
因此，姑且，下次更新会在１２月初的週六。
虽然感到抱歉，还请多多包涵！


◎3魔王＆勇者编 这裡就交给你，我先走一步！
如果要用视线来杀人的话，无疑自己已经死了……
而，流著冷汗这么在思考的人就是光辉。浑身燻黑。一头乱髮，就连衣服也都破破烂烂的。
「呐、南云。你、你没受伤吧？」
「哪可能啊」
「就、就是说啊！」
勇者不由得就用了敬语。因为，连这个瞬间都有个眼神一点一滴在杀死人的人――魔王阿一先生就在他的旁边。从旁边投以正妻大人那种很不～快地的目光在看著。用超不高兴的模样。
那样的阿一也同样有著很微妙的燻黑。头髮也蓬鬆散乱著。衣服是光辉所无法比拟的坚固，就旁人来看，几乎找不到一个破洞。
没错，就像个在短剧製作小组被炸到的艺人。
「哎、哎呀～，儘管如此都吓一跳了！ 怎么会突然爆炸咧！」
「……」
「啊，但是，就是那个！ 对南云来说，自爆就很浪漫――」
「啊？」
「没事」
改变不了现场的气氛！ 光辉很自然地就转而正座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如光辉所说的那样，是遭到ＳＦ全开袭击而来的机械兵们的自爆造成的。
魔王的枪撃和勇者的剑撃，没有给予痛苦地贯穿了它们，或是让他们一分为二全灭了，但……最后一隻被破坏不久，全部的机体便劈哩劈哩地响起了倒数计时的声音。响彻开来了。
啊，不妙……就在二人的表情抽搐起来的那个刹那，就发动了出乎意料之外的答谢。闪光和爆炎与衝撃波毫不留情地掩没了整个空间，阿一和光辉连立刻趴下来都没办法就被强制锥状飞行了。
最终，因为魔王和勇者的结实是凌驾于普通人的等级虽然两人都毫髮无伤，但避免不了成了一名爆破短剧中受到爆炸的艺人那样变成会让人感到开心的模样了。
在难以忍受的气氛中，站起来的两人就在被召唤来的台座边缘坐下来，无言了一会儿。
然后，阿一便重新从怀裡拿出罗盘来不是深深地在叹气，就是注视著宝物库同时在反覆试验，做了许多的验证后的一拍。强烈的不快眼神就往光辉刺了过去而到了现在。
阿一，向露出微妙的表情在流著冷汗及正座起来在待命著的光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接著就徐徐地叹气了。光辉君，不由得就哆嗦了起来。宛如就像是在肉食野兽面前的小动物。
（唉……一直迁怒下去也不是办法）
移开视线，是为了要把散乱的头髮给整理好吗阿一就搔起头来。
在麻烦交迭起来的现状下，实在很令人火大。但是，虽说原本原因就出在被光辉的擒抱所捲入到召唤之中，但从那之后开始消耗魔力在寻找，并且还自己判断出要捲入得把人给带回去的这个过程了。再说，发下自爆就是浪漫这句豪语的就是自己，忘了会被自爆炸飞可说是自作自受了。
因此，朝光辉送以不快的眼神会很自然地在消耗精神力，就如阿一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在迁怒。转换心情，阿一有气无力地开口了。
「喂，带虽的勇者」
要是菫妈和愁爸听到的话保证会「超打脸的！ 噗噗」地在嘲笑做出这样的举动，
「对不起。是我一时衝动。请不要杀我」
勇者大人在华丽的土下座下回应了。看起来这同样会得到菫妈和愁爸「很出色的土下座」「这十年来最棒的土下座」「是个恰到好处，又不失华丽的出色土下座」这样的评价。因为这是南云家的看家本领。
阿一，再次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这样没办法说话快把头抬起来吧。你的待遇就等回去之后……由月来决定吧」
「我不会有未来的」
面对全力将丈夫给捲进去的对象，正妻的吸血姫大人究竟会怎么处置呢……光是去想像，就使表情浮现出悲壮感了。
「总之，来共享一下对现状的认知吧」
「我知道了」
光辉，多个瞬间显露出在思考的举动后开口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魔力雾散的现象对吧？ 完全感受不到自然的魔力……南云，你有去使用罗盘和宝物库，但……果然是那样对吧？」
「啊啊，发动不了」
正确来说，是没有可以让罗盘发动起来的魔力。概念魔法式的神器，原本要消耗费魔力就很惊人了。在比莱森要远远更具有魔力雾散现象的这个地方，要强行使用魔力就很困难了。
「就连要从宝物库内取出魔晶石都是一件苦差事。不管哪一种，即使把所有的库存都搬出来也完全不够」
宝物库，会因取出来的取出物的大小和重量而消耗成正比的魔力。魔晶石，充其量就指尖的大小。一听到拿出来就很辛苦，使光辉的表情变得险峻起来。
「是〝困难〟的等级呢？ 还是〝办不到〟的等级呢？」
「可以拿出步枪大小的一半。在取出来的时间点就会失去魔力，根本本末倒置。中型以上的神器实质上可以说〝办不到〟吧」
「南云的手牌不是就几乎被封住了……」
千差万别又强力无比的神器都要宝物库内拿出来。被量産出来的许多王牌和其物量，以及能够使用它们正是阿一最强的力量。而它，实质上被封杀了。
面对这个事实，光辉的脸色就变得险恶起来。
为了可以马上回去，尽可能不给人添麻烦，姑且就让他一起被召唤过来，这下子就只是在把阿一逼入困境而已。不由得就感受到一股责任，在膝盖上的手很自然地握紧了。
只是，面对那样的光辉，阿一却是看不出有很在意的举动而继续在发呆。
「那、那么。问题在于魔力雾散现象是不是只限定这裡呢。还是说是这个世界本身的特性」
「啊、啊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空间是怎样的地方。出去到外面魔力雾散现象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要去确认一下」
「是啊……」
如果没了魔力雾散现象或许就能用残存的魔力进行转移。世界的距离，间隔的强度就等到时候再说，至少可能性会变多。
面对用让思考动起来且很清楚的认真眼神，笔直地在看著前方坦荡地把想法给说出来的阿一，使光辉的表情稍微和缓下来了。
「假设即便魔力雾散効果是这个世界的特性，我还有办法」
「是、是这样吗？」
「没错，就是靠电力」
光辉感到纳闷。在托塔斯活动的光辉还不晓得。阿一已经确立出可以将电力变换成魔力的方法了。而且，那件事是在得知位在托塔斯的光辉被召唤了一事后没多久所召开的〝回归还者一周年派对〟上所批露的。
放著把这件事解释给他听而睁大著眼睛的光辉不管，阿一就往某个机械的残骸走过去了。
「你看。这就是把我们召唤过来的机器的零件。这个，就构造上是不是有颗电容？」
「不，我不清楚电容的构造……是这样吗？ 啊，但是等一下。刚才的机械兵在砍的时候也有火花……」
「对吧？ 大概十之八九，它们是靠电力作动的。这台召唤用的机械也一样。这个世界虽然很科幻，但主要的能量或许和地球一样是电力」
「是啊！ 这样一来，用南云的技术就能转换成魔力……」
「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连鍊成都用不了所以没办法去修理这裡有的电容，不过，总会有发电设施吧。从那边抢走电力就算是处在魔力雾散现象当中应该都能硬干。可以的话我想去抢核电站」
「很自然就把荒唐的话给说出来，这种时候，我可要睁隻眼闭隻眼！」
看见希望，使光辉大大地叹出一口气了。同时，产生出苦笑。在自己自责起自己来的时候，即使处在逆境之中阿一都能找出希望之光。
重新想想，没错啊。因为这傢伙的心理不存在放弃或停滞的概念。
为了活下去，为了达成目的，他的思考就不存在一瞬间的停滞，绝望会被践踏，阻碍会被冷冷地嘲笑，他一定会抓住活路的。
那就是，南云一――是有著被称为是魔王的异名，连神都敢杀的男人。
仿彿，要是有时间被自责的念头给囚禁住的话，感觉就算会被嘲笑都要先行动起来，使光辉的苦笑在加深后，便啪的一声拍了自己的脸颊重新振作起来了。
「……不但喜欢在精神上把自己逼入困境，还喜欢物理性的自残啊……你，果然是缇奥对吧」
「谁是那个抖Ｍ的变态啊！ 我只是在重新鼓起干劲！ 你懂吧！？」
被投以蔑视全开的眼神，光辉的气势很轻易地就被转换成愤怒了。阿一会稍微拉开距离也非常令人感到意外。
咳嗽了一声重新振作起来的光辉，就把事情整理一番了。
「姑且，现在的目标是放在为了要了解魔力雾散现象的范围和确认发电厂的位置就需要到外面去对吧？」
「嗯？ 确认作业在这裡就能做了吧」
「诶？」
就在光辉感到困惑的时候，阿一就慢慢地走向房间的角落。然后，就用义肢的手把成堆如山的机械残骸拿起来扔使其崩塌起来。
「你在做什么――唔，啊！？」
「你忘了喔」
被挖出来的是，那个在爆炸中和机械感情很好一起被吹飞出去给压在底下的男人。是一头乱髮被称呼为贾斯伯的男人。头上流著血，四肢无力中。
「不、不好了。病况呢！？」
专注在与充满科幻色彩的机械兵士战斗都把他给忘了，使光辉赶紧跑过去了。同时，忽然想到。明明没有把人给旺季，南云都为了要优先共享情报就把人给放著不管到刚才啊……心裡这么想著。不得不使表情就抽搐起来。
阿一，无视了在那个男人的旁边蹲下来确认起病况来的光辉，
「喂，搞什么。快给我起来」
让义手的掌掴炸裂了。而且还是反覆来回。贾斯伯的脸激烈往左覆右地在摆动著。但是，他没有清醒。倒不如说，显得更加无力。
「等等っ，不要穷追猛打啊！」
「……好奇怪。一般，用打的就会醒了」
「他又不是坏掉的电视！」
「是角度的问题吗？」
「拜託你听人说话好吗！」
似乎有在听人说话的样子。阿一那被挥出去的义手静静地放下来了。
「怎么办。没办法用回复魔法吧？ 必须有可以施放出最高级后还有刃有馀的魔力吧？」
「嗯，倒是和黑王战斗过后就几乎没有恢复，原本就只剩下可以施放初级魔法水平的魔力……」
「唉，怎么办咧」
当阿一叹气时，视线就落在义手上。忽然，肩膀附近就咔咻一声打开来，一个小小的容器就探了出来。看来是以备紧急时所放入的恢复药。
真的准备周到啊！ 话说回来，你有的话就别毫不犹豫地选择去用暴力的方法把人给叫醒啊！ 光辉在心裡这么地吐槽了。
「照顾就交给你囉。这段期间我要先整理装备，别把视线从那傢伙的身上移开喔？」
「装备？ 啊、啊啊，这样啊，不能像平常那样使用宝物库……那个，会这样也是因为被我捲入进来造成的，关键时刻，南云就由我来守――」
光辉流露出决心很认真地说起话来。必然，就使阿一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仿彿，是看到了髒东西！　用脸上三条线的表情这么在形容著。
光辉用速攻打住话语「不对，没事っ。都不是那样了就别三条线了！」这重新说的同时，就用一脸无法释怀的表情在照顾贾斯伯了。
对那样的光辉，投以满满就像是群聚在布鲁克镇上的某服装店裡的怪物一样的警戒眼神同时，阿一就深呼吸了一次。把精神集中在宝物库上。
宝物库的中心就产生宛如仙女棒的烟火一样微弱又虚幻的火花了。
「唔っ……」
吐露出小小的呻吟声。只是取出最低限度的装备就是魔力如热水一样流逝了。就连浮现出真的无法潇洒起来的苦涩表情同时，都想办法要在容许的范围内以消耗魔力来召唤取出要的东西。
伴随著淡红色的光芒，多纳＆修拉克的子弹便零零散散地出现了。同时还有战术背心和弹带(能将子弹收纳成带状的皮带)、子弹已经装填完毕的转轮、金属打火机尺寸的各式手榴弹，贴在义手上用的縦长六角形的小型盾（可以用手环方式装备）、匕首和数个装著谜样液体的试管，其他许多＆不知为何是装小提琴用的箱子也都出现了。
然后，
「嗯噢喔喔喔喔喔喔っ，再来就剩这个ーーーっ」
「南、南云！？ 你没事吧！？ 你是想拿出什么！？」
面对太有气势的呐喊，使光辉不禁就忽然回头询问了。
答案，就从在闪耀著红色光芒的天空中出现。
用滑溜的动作窜出脚来。一隻、两隻、三隻，怎么看都是昆虫的脚。
「好噁心っ！？ 南云！ 你是认真要拿出什么来啊！？ 话说回来，你到底是在宝物库内养了什么！？」
很有弹性又动来动地，仿彿就像是可怕的怪物要朝现世爬出来一样用一股难以形容又噁心的动作，慢慢地显露出身影来的是……
「出现吧っ！ 艾卡莉＆诺卡莉莉莉莉莉莉！！」
「有名字！？ 你取了名字了吗！？ 话说回来怎么会有名字！」
无视了光辉的吐槽显现出了两隻八隻金属製的脚的蜘蛛――没错，它就是内在的存在经常会引发议论的蜘蛛型神器。
「「滋 滋 滋 滋 滋 滋 滋！！！」」
是艾亚丝特（暂定）的〝艾卡莉小姐〟，和诺茵德（暂定）的〝诺卡莉小姐〟！ 一同用前脚（？）摆出万岁。是在展现拜见！ 的姿势吧。
「哈啊哈啊……总算是取出最低限度的装备来了」
「很抱歉在你很累时候，这是蜘蛛型的格雷姆吗？ 可不可以不要戳我的脚？」
「又不是做的。是它们自己动手的」
「自己动手的！？」
「内部有神的使徒艾亚丝特什么的，和诺茵德什么的」
「内部！？ 有什么在裡面！？　神的使徒！？〝的什么〟是什么意思！？ 不，我想到了！ 狮鹫型的死神也非常自由吧！ 那是什么构造啊！」
「那个裡面就只是恶魔」
「〝只是〟这个使用法就很有问题了吧！？」
「因为大罪战队的内在就是大罪的七柱，虽说是用面试严选出来的但量産型的死神的内在是一般的恶魔错不了」
「没救了！ 已经来不及吐槽了！ 在我回到托塔斯后，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光辉君终于蹲下来抱头了。似乎引发常识的超载了。爬上了那样的光辉的头顶，艾卡莉＆诺卡莉小姐不知为何就就戳呀戳地就用前脚在戳著。是对勇者有什么想法吧。
就在光辉试图拼命地要恢复被削减掉的理智值的时候，阿一把战术背心就穿在大衣裡头，背上了小提琴箱，将腰带换成弹带，然后把子弹和各种装备都放进那些东西裡面。
接著，就在艾卡莉＆诺卡莉小姐终于是满足了吧各自跳上了阿一的肩膀时，一个和平时不同装备著各种不同东西的阿一就出现在那裡。
「……最后，我可以就问这个吗？」
「要问什么？」
光辉总算是用缓慢动作站起来询问著。
「为什么要带小提琴箱？」
「因为很酷」
「因为很酷啊ー」
「其实吉他版的会比较好，但关乎大小和重量，就没办法了」
「这样啊ー」 (注:长引号是光辉的对话，有棒读的意思)
我已经，都搞不懂了喔……光辉就这么两眼无神地在凝视著虚空。
「然后，有醒来吗？」
「没有，完全没有反应。伤口是痊癒了但……这个……或许，原因不仅仅是由衝撃所造成的脑震盪，可能他原本就很疲惫了」
「啊啊？ 累到爬不起来？ 还真好命啊」
「能不能不要马上就发脾气啊！？ 啊，喂，你够了！ 不要把脚抬起来！ 你要踩下去！？ 住手啊！」
而，就在这时候，充满了阿一和光辉在演闹剧的气氛一瞬间就切换成战斗时的样子了。几乎同时就把视线转往反方向。
「啧。是増援吗？」
「怎么办？」
「既然不知道敌人的总战力，就要避免积极的交战」
从刚才机械兵们前来的通路深处似乎有什么在逼近过来。那同样，有非常类似刚才的机械兵的巨大气息。
「没有时间去对这傢伙问话了。姑且甩掉增援吧」
「这样都还不醒就没办法了。被吓到而乱搞，或是一有空隙就一个人逃走就麻烦了」
「我会扛好的」
光辉点了点头，把贾斯伯扛在肩上。这时候，阿一就把一条很细的线绑在手榴弹上，在敌人逼近过来的入口处设置诡雷。
接著，两个人就一口气朝召唤者们逃走的通路深处跑过去了。
一段时间后，背后就回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这样都没办法拖住脚步啊」
「气息都没有减少太多的感觉」
用惊人速度在全黑的通道上跑起来的阿一和光辉面面相觑了。虽然完全没有照明，但两人的脚步没有混乱，连彼此讶异的表情都看得很清楚。阿一是用天生的〝夜视〟，光辉则是用阿一借给他的太阳眼镜所具有的夜视机能来确保清晰的视野。
「艾卡莉。张开网子」
「滋  nbsp;滋  nbsp;滋！」
遵照阿一的命令，艾卡莉从屁股很快速地就吐出丝来了。牆壁和天花板，以及地板瞬间就被如梯子一样看不见的细丝给佈满了。那是从栖息在奈落真正的蜘蛛型魔物身上所取下来具有黏性的丝。如果是刚才那种程度的机械兵会很容易就被绑住的东西。
诺卡莉小姐不知为何就用前脚在戳起阿一的脸颊了。总觉得是在「主人，为什么没有给我命令呢？ 为什么先下给艾卡莉呢？」这么在说著的样子。
姑且，是处于被敌人追赶的紧迫状态下，但在看见那种景象时就没了劲。光辉，浮现出苦笑的同时试图用调侃的语气询问了。
「呐，南云。为什么这个暗视的神器，会是太阳眼镜？ 是假设要在暗处使用做出来的吗？」
「那是给某个人的礼物……是试作品。因为那傢伙很喜欢太阳眼镜和旋转」 (注:指远藤)
「……是地球人吗？」
「是地球人啊」
「……也有奇怪的兴趣的人啊」
「有啊」
不知道地球其实充满幻想的光辉，就露出难以言语的表情了。想都没想到，那个有著奇怪兴趣的人居然是同学。
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通道前方可以看见光亮了。有火焰在晃动。恐怕是，召唤者们是拿著的火把吧。
一瞬间，相互而视的阿一和光辉更为加速――
然后，目睹到惨况了。
「什っ，这是！？」
「啧。被机械兵请先下手了吗？」
被有如弄倒水桶一样鲜血给渲染，每个人都倒下来，那裡就有个惨绝人寰的虐杀现场。
阿一和光辉如条件反射一样拿起に圣剑和多纳。而，同时，两人的直觉就敲响了警钟。
瞬间连抬头仰望的时间都没有，就往左右分散开来的态势跳开了。
一刹那，它就降落下来了。用宛如感受不到重力那样轻快的动作。
「喂喂，这是什么啊」
「……直到刚才都感受不到气息」
从天花板上降落下来的它，硬要以既存的生物当例子的话就是〝海星〟了。只是，三米左右的巨大身躯上下两边都有手臂，并且，还是被铁色的流体物质所构成的，具有这样的特殊性。
那隻山寨海星，突然就将两隻手臂对向阿一和光辉。脑内的警钟再次响起。光辉顺著直觉闪避开来。阿一则是用倒退走一边拉开距离一边朝身体的中心开枪。
光辉和阿一不久前所在的地板，就被手臂轻易地贯穿出一个洞来。儘管地板是金属製的，但还是响起框的这种坚硬的衝击音了。
并且，阿一射出去子弹，虽然确实有把山寨海星的部分身体给吹飞走，但……
「真的假的啊……居然是流体金属吗？」
噗咻地山寨海星飞散出去的一部分，落在地板上后就用如流水一样的动作回到了本体，就这么被融合进去了。就连消灭掉的部分也一样，瞬间就回复原状了。
仔细一看，从身体的中央那裡青白色的光芒就用高速奔向手臂的末端，看起来就像是电子信号。
越来越有科幻感了……这么地，使阿一和光辉都让脸颊微妙地抽搐了。
但是，没有时间可以去顾及蜂拥而来目不暇给的现实了。山寨海星翻滚起来朝阿一快速逼近过去。利用流体的不规则使动作难以捉摸，加上手臂好像能在身体各处自由出入为了要堵住逃生动线被射出去了。
「南云！」
「冷静一点」
以一纸之隔避开手臂的突刺，随即，面对延伸开来的体积就像是长浪一样要把人给吞没的山寨海星，阿一背上的浪漫――很快地就拿起小提琴箱，按下把手上的按钮。
接著，箱子的前端就发出啪咻一声飞出去的飞弹就在山寨海星的正中央炸开了。随著能将空气都轰飞的轰鸣声一起，惊人的破坏便撒落开来。
仿彿，就像是被巨大的生物的上下颚给咬了一口一样，山寨海星的半数根体就被消灭掉了。构成那身体的流体金属有如血肉一样四处飞散开来。
「如果是果冻用液态氮就能冷冻起来了吧……」
「啊、啊啊。那部电影啊」
飞弹在极近距离下爆破开来。应该遭受到馀波的阿一，将义手往前一伸的同时就用苦涩的表情说起话来。外置式的小型盾就变形成能整个把上半身都保护住的大型盾。给人有这种感觉时，随即就咔咻咔咻地往内侧滑动起来，收起程原本的小型盾了。看样子是一面可变式的盾牌。
「糟糕。虽然我是有带液态氮，但却是大钢瓶的……消耗魔力消费意外地不划算」
「你真的什么都有啊」
就连小提琴箱的裡面都满载著兵器这点光辉也想要吐槽，但面对面前除了一半的体积被消灭外，虽然是暂时停止机能但山寨海星却是使飞散出去的液体金属集中起来打算要再生就没在说话了。
「要是类似魔物有魔石就好了……」
「魔眼石没有反应啊……」
明明要是能使用鍊成就有办法了……这么地，使阿一皱起脸来。光辉露出感到棘手在思考的表情。但是，就在这时候，阿一「噢？」的一声注意到了。
「热源感知的角度来看，有一部分拥有热能」
拔出修拉克，试著尝试一下。于是，就响起噗咿这种独特的微弱声响，游走全身的青白色光芒便消失。然后，很积极在再生的身体变成了液体哗啦地在地板上蔓延开来了。
「原来如此。知道怎么杀了」
「就算如此，这到底是什么――」
而就在验证的时候，出现了噗咿的声音。突然间，两隻山寨海星就从通道的深处出现。看来追踪者的真实面貌好像就是同样的山寨海星。
「天之河，按一下太阳眼镜右边太阳穴的地方。它会变成测温模式」
「好、好方便啊」
知道打倒的方法了。两隻的话不算什么。姑且，这两隻就用速攻收拾掉吧。
这么想著，阿一就朝热源开枪了。光辉也同样，就以令人想像不到的流畅动作扛著一个人接近过去，挥下圣剑。
然后，鸣响开来。
是匡噹这种金属声响。还是两次。
「「……」」
流体金属，似乎为了保护热源那部分採去硬化了。这也是相当以硬度为傲的金属。这么说起来，手臂能贯穿金属地板呢。那，尖端就不可能是流体了吧。这么理解了。
在理解的同时，铁色的液体就从地板和天花板的缝隙裡慢慢地流进来……眨眼间就出现了十隻以上的山寨海星。
然后，就是作为问候的一齐攻撃。化为刚枪的手臂从四面八方伸长而来。
发出了很微妙的悲鸣在闪避的同时，阿一再一次用小提琴箱飞弹消灭掉好几隻，而光辉则迅速地将眼睛眯起以斩铁斩开一条路，彼此肩并肩背对不同的通道。
话虽如此，就这么背对另一条路前进，背后就必须挨上枪阵。有鑑于情报来的男人在场，就想避开这点。
光辉用险峻的表情在瞪著蠢蠢欲动的山寨海星，静静地询问起来。
「怎么办，南云。唉，我想只能下定决心了」
「是啊。做好觉悟吧」
光辉静静地点头了。
山寨海星急速逼近而来。
然后，
「天之河！」
「啊啊！」
「这裡就交给你，我先走一步！」
「哎！？」
忽然把视线往旁边一看时，魔王先生就已经不见人影了。很快地回头往背后一望，就看见竖起大拇指咻～～地在狂奔的魔王的背影……
加上，肩膀突然变轻了。一看，贴在天花板上的艾卡莉小姐，正用丝一圈一圈地把贾斯伯捲起来收回著。
然后，就这么「诺卡莉酱，接～～住！」有如这么在形容的滑稽动作把人抛出去，自己也如同蜘○人朝天花板射出丝用离心力在飞行。而且，还从腹部和脚尖喷出后燃气进行加速。
当然，贴附在中继点的天花板上的诺卡莉小姐也「艾卡莉酱，不要传！」以这么在形容的滑稽动作接住被打包起来的贾斯伯。接著就利用离心力往前方一抛，很出色地传球给了阿一。
不论是艾卡莉小姐还是诺卡莉小姐，都以加速喷射全开在追上阿一接著就在肩膀和头著陆。向楞住的光辉毅然地敬了一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直直往前走了。
多么华丽的人啊！
理所当然地，逃跑了！ 山寨海星们就这么一齐袭击过来。
面对这种状况，光辉，
「死、死定了ーーーーーーーっ！！」 (注:原文是この人でなし，NETA自南方公园凯子(凯尔)的台词)
把内心裡的想法呐喊出来了。
在勇者那样的咒骂之后，随即就响起了「住、住手！ 呜喔喔喔喔っ」将这些呐喊听在耳裡的同时，阿一就朝牆壁丢出小型炸弹。一打中牆壁时艾卡莉和诺卡莉就很有默契地把丝贴在牆上。
在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勇者的呐喊一度变得很微弱，在慢下来的同时就急速起来变大声了。
「南ーー云ーー啊ーーっ！！」
怒上心头。怒髪衝冠，正是这个意思。以类似感觉，鬼的相貌就从背后追上来了。
「你怎么了，天之河。都发出那种桧山末期所发出来的声音了」
「不要讲那种笑不出来的调侃了っ」
很快地就无视了用迅速的步伐并排到旁边来的光辉，然后，就把一颗小型炸弹丢到地板上。与此同时，就从战术背心上的口袋裡取出某种终端了。上头有十个开关。
按下其中一个按钮，后方就响起了爆炸声。就这么照顺序按下去后，爆炸声就从背后响彻开来。
「怎、怎么了？」
「在依序将炸弹给爆破啊。面对那种数量的敌人，要守住情报来源会很辛苦吧？」
也就是说，是多对一的常规。似乎是採取一边逃一边将撃破敌人的战法，才把暂时拖住敌人脚步的工作交给光辉。
「要这样就说啊。以为差点就要死了」
就连这么说的同时，光辉在那种状况下也大概狩猎掉了三隻左右。
「还没有确证能完全破坏……好像有拖延成功了」
同样又把光辉的抗议给无视而回头一望的阿一，看见追上来的山寨海星还有四肢便点头了。剩下的恐被是被破坏掉了吧，至少再生中是没办法动的。
面对那么冷静的阿一，光辉叹了一口气。「这傢伙就是这种人啊。嗯，我懂了」这么露出死鱼眼让自己接受了。
「那、南云，你掌握到要往哪裡去了吗？」
「哪可能。总之，就只是不要被包围被饱和攻撃在移动而已。话说，这个大叔是要睡到什么时候」
醒来或许就能知道要怎么走了。这么想著的时候，不由得就烦躁了起来。阿一回头把视线移往诺卡莉的身上。
「诺卡莉。给他来个噗嗤。把溶解液灌进鼻孔裡就会剧痛到醒过来吧」
「可能会休克而死别闹了」
很不巧，艾卡莉＆诺卡莉现在所实装的药品，艾卡莉是备有〝杀儿子〟〝麻痺药〟〝开挂好伙伴Ｄｒ饮〟，诺卡莉则是〝杀儿子〟〝回复员〟〝溶解液〟。没有放置稳健提神系的药品很伤。另外，其他三隻脚则是设有武器系和便利系的机关。
无奈之下，只得把动手一事忍下来，诺卡莉小姐就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举起装有溶解液的脚。可以预料到会发出惨叫的光辉把视线移开了。
但是，在要实行这件事之前眼前就发生了令人感到困扰的事态。
「靠っ，没办法往前进了啊」
「用砍的……不可能吧」
通道被一扇很厚且往两侧打开的们给挡住了。看就知道非常厚，有类似隔间牆的坚固。能够轻易地斩铁的光辉立刻就捨弃了那种可能性。阿一也同样，要用手持的火力突破是不可能而摇摇头了。
而且，
「……气息增加了吧」
「是完成再生呢，还是増援呢」
逼近过来的山寨海星数量增加了。
「看来只能硬干了。最坏，得把情报来源留下了吧」
阿一看著肩膀上的男人嘀咕起来。
「不能不管他。交给我」
光辉立刻就回答了。
视线，在一瞬间交错起来。冷彻的魔王之眼，和静谧的勇者之眼。
但是，就在二人的意志迸出火花来之前，以及山寨海星的那凶器就要来到两人面前时，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从背后，传来嗡嗡地这种微弱的声音。顺便，还响起忘了上油的机器所会发出来的摩擦声……
「啊？ 打开来了？」
「……怎么一回事？」
这次视线在不同意义上交会了。但是，决断就在一瞬间。阿一和光辉都了解是被某个人邀请下衝进门的另一边了。
门的对面也有一条往深处而去的通道。确认到过后不久，山寨海星的手臂就插进再次要关起来的门的缝隙裡。那隻手臂硬化起来强行在维持著间隙。
面对一拥而入的山寨海星，阿一射出一发飞弹来拖住脚步的同时，二人就往通道的深处跑过去了。
「又是门啊」
通道的前方又有一扇门。但是，没有厚实感。但是，也没有必要强行打开，一个人就能打开了。
而且，前方被分岔开来的通道上，右边那条通道仿彿就像在引导一样灯光稍微在明灭著。
「南云」
「不入虎穴～这个意思吧？ 正好」
「是啊」
不多言，但是，擅自打开来的门，和突然闪烁起来的紧急照明灯做为记号下便没有迷惘地往前跑了起来。背后依然，有著执念很深的山寨海星在追赶。
但是，那很不可思议又紧迫逼人的鬼抓人，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
「南云！ 是梯子！」
「好了，要是能上到地面上就值得高兴了」
更为加速。然后，光辉就这么往前跑用脚爬上了梯子。这时候终于明白了，但梯子的长度超过了三十米。
爬到一半的时候正下方的山寨海星便蜂拥而至。就这么把手臂刺进牆壁裡来支撑身体，爬上牆壁。
「诺卡莉！ 你来搬这傢伙！ 艾卡莉，网子！」
发出滋！ 这个声音。在诺卡莉跳上人在往上跑的光辉的肩膀上的同时，阿一就用丝回收了被扛著的贾斯伯。艾卡莉则是朝眼下吐出大量的蜘蛛丝张开马上能拖住脚步的网子。
有黏性又强靱异世界魔物製的丝极为麻烦。纵使能够变化自如的山寨海星一碰触到是免不了一定程度会被困住的。
而且，有那一瞬间就足够万分了。右手上有小提琴箱，义手上有修拉克。
随即被发射出去的飞弹有六发。打算硬化就以纯粹的破坏力来消灭，修拉克就用来进行精准射击来射穿那看到的无防备的热源。
瞬间六隻山寨海星就四散开来化成了金属之雨。
「南云！ 要出去囉！」
光辉吝惜要打开天花板的盖子的时间时，便闪过一道剑线。被切成十块以上的金属盖纷纷往地面落去时，光辉就衝向视野染上的淡淡光芒中了。
「追赶就到此为止了」
追随，只是，那身体就转身过去。往背后一跳的同时，阿一就朝眼下丢出小提琴箱了。
就在几十隻山寨海星激烈又可怕地跑上来的时候，阿一便扬起嘴角以多纳进行快速射击。
被射出去的子弹，贯穿正好从群体正中间通过的小提琴箱的一部分――
「去死吧」
就如同竖起来中指所显现出来的信号那样，迸出直到刚才为止最猛烈的轰鸣和衝击了。
被内蔵起来的飞弹的剩馀弹药，和原本就被装在裡面被超压缩起来的燃烧石的粉末，能在科幻世界上造成最上级炎属性魔法等级的爆炎和破坏。
让大地产生剧烈的震动，一瞬间让变大的縦穴崩塌了。必然，四周围的地面也跟著塌陷了。
「到底这样就不会被追上来了吧」
「用小提琴箱做这个……吉他箱版的就更可怕……」
衝出来的阿一和光辉轻盈地往立足点一踢，很快地就从范围脱离了。然后，就从离了一段距离的地方并排在眺望著喷上来的粉尘。
看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山寨海星从地面下冒出来的气息。
不禁，就呼的一声叹口气了。
「儘管如此……能上到地面上来就好」
阿一，重新环顾起四周时，就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这点光辉也一样。
因为，不管怎么看，怎么看……
「很像，是垃圾集中场」
垃圾和瓦砾山、山、山。四周正好就被如大楼般高的垃圾山给围起来了。天空佈满了闪电和黑云，到外面来都这么昏暗。加上，可以说意料之中，但
「魔力雾散现象没有变啊」
「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特性」
再次，一起叹气了。
而，这时候，
「呜……唔っ……这裡是……我到底……」
贾斯伯好像醒过来了。他就躺在被光辉放著的地面上。贾斯伯的意识还很朦胧的样子，不停在眨眼。
但是，一拍过后在认知到四周的状况时，忽然脸色就铁青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
因为，他被蜘蛛丝整个捆起来。
总觉得，肚子上的两隻没见过的金属蜘蛛，正在「兹 兹！！」著。
然后，
「好了，叫贾斯伯的你。你有两个选择。是要被拷问说出来呢，还是当一隻好狗说出来。放心吧。直到我听到我要的回答为止，你是绝对不会死的？」
有个用超常的笑容，举起发出吱吱作响变形成鑽头的义手（附挂臂环的机能）的人就站在那裡。
贾斯伯浑身颤抖的同时，满脸是泪地回答了。
「我选择当一隻狗」
同一时刻。
在崩坏的縦穴附近的地下通道的一角，产生了微弱的光芒。
其发生源，就是一颗金属製的球体。球体的一部分，宛如一颗单眼带有光芒，东瞧西看地往左往右在移动著。
那颗金属球一段时间裡，在忙个不停住动起单眼后，变发出滋滋滋，兹兹兹这种微弱地运转声，
『――自己诊段完成。损伤轻微。系统再次起动』
发出言语了。更令人惊讶的是，下个瞬间便轻飘飘地飘浮在空中了。
如滑行般在空中移动起来的金属球，专注地凝视著被瓦砾给完全堵住通往地面上的通道……意外地说了。
『是、是如恶魔一样的人所为』
可以推测出意指何人。如果被捲进爆炸裡面，也会想这么说吧。
『总之，必须找出他们』
与其说语气很流畅，不如说发出很有人味的嘀咕的金属球，『再次检索前往地面上的路线』这么一句说著就让单眼明灭起来的同时，就背向瓦砾堆往黑漆漆的通道深处消失了。
『他们，是否能够了结我们』
这样的嘀咕，就溶进黑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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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废犬。那么。发电场在哪？」
「花、花店？ 呃，那个……那到底是――」
面对阿一的提问，废犬明显显露出困惑感――名为，贾斯伯的人。
喀擦一声多纳的枪口就对准在贾斯伯的眉间。使他发出「咿」的小声悲鸣。从杂乱的头髮所露出来的缝隙间可以看见瞳孔在晃动。可以知道正在让思考动起来，但看不出他有想要敷衍过去的意思。纯粹可以感觉到，是在思考阿一的问题。
对于能很自然地就骂他是一条废犬一事「被骂习惯了啊。不对，别习惯啊。不愧是，缇奥小姐的饲主……」儘管这么在内心裡想著的同时，光辉就介入进来了。
「抱歉，贾斯伯先生。这个男人是个点著引信的炸弹。不要去惹他生气比较――」
喀擦一声，枪口就抵在光辉的后脑杓。光辉的表情没有改变，只是将句子变得好听起来。
「会不会，是你不懂发电厂这句话的意思吧？」
「啊、是啊。这是我没听过的名词……你们，大概是在找某个地方吧……」
太过意料之外的回答了。不可能不懂〝发电〟这个意思。那仿佛，就像是在说不知道〝电力〟这个概念一样。
阿一和光辉面面相觑了。都明白彼此的眼底深处正感困惑。要断定他在说谎，掩饰的方法就太过草率。不如反过来说，是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
阿一，把多纳放在肩上敲呀敲的同时，便眯起眼来在看贾斯伯了。
「……既然是你把我们召唤过来的，就别说你不知道那个召唤装置的事。电容器是怎么来的？」
「我、我不知道――」
「啊 啊嗯！？」
「咿！？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连黑道都会落荒而逃的凶相和杀气在削减著贾斯伯的精神力！ 处在被捆起来的状态下整个人在蠕动著。
「南云，你冷静一点」
「我很冷静。只是很冷静在恫喝而已」
「你还真恶劣啊！」
因为，这就是魔王。
一有破绽，光辉就会拼命去阻挡要把靴子往贾斯伯的身上顶过去的阿一，与此同时光辉就流露出充满温柔的笑容了。
说也奇怪，没有去注意到这种糖与鞭子的关係。
「贾斯伯先生，请你冷静一点。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动你一根寒毛的」
「っ……真、真的吗？」
「不，虽然南云真的要动手我可能阻止不了，但会妥善处理的」
「不要改口啊！ 你就赌定一点吧！」
「……这个世上，针对现实可是有做得到，和做不到的喔」
「也就是说你办不到啊！？ 该死っ」
面对光辉将目光望向非常远之处，使贾斯伯先生理解到糖不可能会是糖而感到绝望了。是精神的许容量超载了吧，自暴自弃地咒骂起来。
「……天之河。你，成长了不少了啊」
「这句夸张我就先收下了。虽然心情很複杂」
阿一的表情彷彿就像是目击到未知生物(ＵＭＡ)一样，使光辉就如他自己的话所形容的那样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同时，咳哼地咳嗽了。
「贾斯伯先生。与其说〝发电厂〟不如说〝电力〟这种东西，对这个是什么你不知道。是这样没错吧？」
「啊、啊啊」
「那么，将我们召唤过来的那个装置，是怎么准备出来的？」
「我、我只是照被告知的去做而已。全部的材料是被准备好，而我只是把它组起来而已……怎么组我不知道喔。原本，我们就是〝下界民〟。除了配给以外，碰触到金属会是〝禁忌〟……」
一听到贾斯伯的话，阿一就在揉眉间了。事态似乎要比想像中更加複杂。
「很令人在意的字眼很多……姑且，是被谁告知的？」
「是、是乐园之主」
「乐园之主？ 他是谁。去哪裡可以见到？」
「我、我不知道」
「……」
「是、是真的！ 我没见过他长什么样子！ 是在半年前突然听见声音，从那之后就一直只用声音在下指示！ 他说照他的话去做就能前往乐园！ 所以……所以我们，就称他是〝乐园之主〟……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别这样看我啊！」
「南云、南云。把你的瞳孔収缩。真的很吓人。太恐怖了！」
阿一搔了搔头了。
从那之后就问得更详细，就连那个地下空间，贾斯伯都一概不知的样子。
穿过了这座山脉和无数的巨大垃圾山后前方似乎就有一座真正的山，以那座山为中心有座都市，贾斯伯他们就住在山脚下。本来，是被禁止来到这个地方的，直到被〝乐园之主〟引导过去为止都不知道有地底。
贾斯伯，照著〝乐园之主〟的指示，即便会触犯禁忌都还是召集了想要逃离目前的生活的人，便从山脚下的城市密密地往返这座垃圾集中场，一点一点地将召唤装置给组合起来。
而且，以电容器为首召唤装置的零件，是被准备好放在贾斯伯他们所住的城市裡的某个地下空间内，也不知道是谁怎么把东西运送过来的。
「这、这样啊。呐，你们。其他人……」
「全灭了。被带出来的就只有你」
「っ……这样啊。果然是被骗了啊……」
贾斯伯紧咬著嘴唇，微微地流出血来。编织出就像是挤出来一样的惋惜言语。
「去乐园……是他说可以前往乐园。可以吃饭吃到饱，也不会有〝寿命处理〟。能够，能够更加地，在没有〝母体〟的地方自由地活下去。明明是这么说的……全部，都会照被告知的那样的啊っ。该死……」 (注:母体。原文是マザー对应英文的"monther"。感觉是机械类的东西转换成母体来解释会比较妥当)
目光就像是失去了希望一样从瞳孔裡消失，整个人无力地瘫软了。
不论是阿一还是光辉，在看到那样的贾斯伯时都判断他没有在说谎。
从话中的字字句句来看，感觉得出来贾斯伯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和教养。他外表的年纪是四十歳前后。整个人很瘦弱，身体也髒到不常洗澡的样子。这点，连那群被虐杀的同伴也一样。从每个人都很瘦的模样来看，看得出并无法好好吃顿饭。
也就是说，是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想要从目前的处境中逃离，会照如同救命稻草一样身分不明的人的话去做，确实就很有可信度了。
话虽如此，
「结果，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啊」
阿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从少量的情报中，去让思考动起来想办法做成推论去弄出行动方针的准则。
「这次的召唤，我知道存在黒幕。找我们来的人就是他了。但是，为什么不露面……喂，天之河。你，是不是有听到奇怪的声音？ 『我在等您，勇者大人』这句话」
「没、没有，我没听到」
「真的吗？ 你那颗很容易接收到异世界电波的脑子，有正常地在运作吗？」
「那是什么说法啊！ 说的我就像个怪人」
叹气的同时，光辉就在去除艾卡莉製蜘蛛丝要将贾斯伯解放。
理所当然，去除不了。
「我说，南云。会不会单纯是手误的可能性呢？　……咦？ 可恶！ 拿不下来っ」
「真的要移动到异世界，是不是叫做〝乐园之主〟的傢伙搞错设计了呢？ 嘛，不是不可能。也就是说，『糟糕！ 太糟糕了！ 明明是要去异世界，却跑出什么东西来了！　……嗯，逃走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用这种感觉逃走的吧？」
「那种轻浮的态度是什么鬼啊。っ呃，奇怪！？ 连圣剑都切不断！？ 为什么！？」
「总之，情报太少了。就先来收集情报吧。喂，废犬，说说就你所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事吧。例如那群机械兵和山寨海星，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打哪来的，是谁在管理」
「你等一下，南云！ 这种丝，真的砍不断！ 用圣剑都砍不断是什么鬼啊！？ 这不是魔物的丝吧！？」
「啊，等等，你！ 现在才断掉！ 连我的身体都有切到一点！ 切到啦切到了啦！」
「诶！？ 抱歉！ 丝都缠再一起……可恶っ」
「啊ーー，好痛啊！ 痛死了！ 你是要杀了我吗！？」
如兔子一样在跳跃的贾斯伯，和一边遭到抵抗一边在锯蜘蛛丝的同时要把圣剑从缝隙间给拔出来的光辉。蜘蛛丝微微地染红起来……
事实上这种丝，有被施加了混合了透过注入魔力来使其硬化的修塔尔矿石（位在奈落的山寨蝎子的那个）的粉末这道改良的工序。即便是在魔力雾散现象之地，都可以利用让丝浸透魔力的方式来使衰减効果能被抑制住到一定程度，似乎没有缺憾地发挥出那股耐久力了。
姑且，丝的粗细已经有调整过了如果让它硬化当成斩丝来使用……在必须触碰的条件下，阿剌克涅贮蔵起来的魔力要持续下去是有限度的。
也就是说，
「「兹 兹 兹 兹 兹！！」」
「是你们啊！ 不要放出魔力了！」
虽然艾卡莉＆诺卡莉悄悄地把丝伸出去接触到被捆起来的贾斯伯，使蜘蛛丝硬化了，但她们却就像是在说「圣剑不算什么！ 砍得断你就砍看看吧！」把两隻前脚举起来摆出万岁的姿势了。
这、这些傢伙，总觉得好令人火大啊，有了这种感觉令光辉浮出青筋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地有一种嗡嗡嗡就像是从肚子裡所发出来的重低音在振响鼓膜了。阿一他们很快地就转动起视线。
「那个声音是……糟了っ，是空机兵！ 被发现的话会被处分掉的！」
面对从垃圾山的另一头高速在接近而来的声音，使贾斯伯的脸色一瞬间就变得苍白了。
一瞬间阿一便做出了判断。
「艾卡莉！ 诺卡莉！ 隠蔽吧！」
一发出号令，就把艾卡莉＆诺卡莉往旁边的垃圾山一扔。咻砰一声就跳进垃圾山裡的两隻，不久，艾卡莉就以牵引方式衝出来拉出黏住的垃圾的一部分产生出一个空洞，接著诺卡莉就把丝固定成圆顶状做出可以容纳三个人的空间。
拉著贾斯伯的阿一和光辉就跳入那个空间。紧接著，艾卡莉在把拉出去的几块垃圾给带回来之后，就再次用垃圾把入口堵起来，将阿一他们给完全隐藏起来了。
就在贾斯伯对艾卡莉&诺卡莉的能干「什っ、什么っ」地在惊讶著的时候，感觉到更有在工作著的光辉感到纳闷了。
「嗯？ 诺卡莉在对丝注入魔力？」
「因为可以做出热源遮蔽或是阻挡红赤外线和X线，以及隔音的防音机能」
「这种丝，太厉害了吧？」
「「兹 兹！！」」
「啊，嗯。我知道你们很得意」
蜘蛛型的死神丝正是它的主力。要在那丝线上附加多种能力，正因为困难才充满了浪漫！ 就是这种想法，才会挨上希亚的背桥摔直到被让人强制弄到睡著为止都反覆地在进行错误性实验，是他很自豪的作品。
就在说这些话的期间裡，喷射引擎所发出来的喷气声也渐渐地在接近当中……然后，停下来了。恐怕，就在塌陷掉的地下道的出入口的上空。
「唔、喂。没问题吧？」
「够了给我闭嘴」
就在贾斯伯很不安地在嘀咕著的时候，阿一人就从小小缝隙专注地在观察外面的情况。
飘浮在空中的是，有著两对翅膀的黑色人型。整体很娇小，两隻手各自有拿著武器。不只翅膀就连背部和腰部，以及脚部都喷出了青白色的光芒，似乎就是靠那个在飞行。
头部有一道十字型的沟，深处有一颗单眼忙碌地上下左右在动著。
（这个，根本就是科幻的机器人。我想探索能力也不可能就只有视觉而已……）
对手具有空战能力非常棘手。一旦被抓，就很难逃脱了吧。就算能用速攻打倒，肯定马上就会有増援前来。
在还不清楚这个世界的时间点上，那就是要去避免的事态。因此，就在心裡祈祷对方不会有探知的方法可以超越自己的对策。
在相隔许多的紧张感下，嘴角不知不觉就大胆地描绘出一道弧线。游戏裡的綑绑玩法，对身为控制行动派的阿一来说是最喜欢的东西，但如果是要亲身赌命去体验的话就会是笑不出来的事态了。
正因如此，才会笑。
面对阿一的那种模样，使屏住呼吸的贾斯伯显露出就像是看见了狂人一样的惊讶表情，而光辉则不由得耸了耸肩膀了。
就在做著这些事情时叫做空机兵的东西似乎是调查完毕了。单眼就固定在十字架的中央明灭过后，就让青白色的光芒如后燃器那样亮起格外强烈的光芒后，就往某个地方飞走了。
「看来即便相当科幻却没有探知机能的样子」
「唉，太好了。无法用魔法进行远距离攻撃，也没办法用障壁创造出立足点要直接砍了也做不到」
「这么说是没错。总觉得，现在的勇者，敌人是飞行类型就没辙了啊」
「……我说，你知道糯米纸吧？」
「当然知道啊。别说是药了连话都能包起来很方便」
「那你就包给我看啊！就这么敢讲啊！」
把青筋浮现到整个胀得鼓鼓的光辉晾在一旁不管，阿一就让艾卡莉和诺卡莉去回收将贾斯伯给捆起来的丝，和圆顶状的丝了。
「废犬」
「……可以话就叫我贾斯伯……」
「好吧。相对的，你就带我们去那座城市吧。路上也要回答问题喔」
明明是要人叫自己的名字却被要求对价，使贾斯伯就用沉重的模样点了点头，开始往城镇的方向在引导了。
一边警戒四周一边小跑步起来穿过或是跨越垃圾山脉之间，又或是会穿过垃圾间的隧道。
是厨馀吧。有股异臭在刺激鼻腔。除了木材和石材，或是类似塑胶的残骸之外，到处还能看到类似建筑物的钢骨的巨大物体，本体不明的机械残骸，更还有小虫子四处爬来爬去。
确实，是一个很想让人用这个世界的坟场来形容的悽惨地方。即便是有过很多特异经验的阿一和光辉，都有点鬱闷了。
「话说，贾斯伯。刚才那个是叫空机兵吧？ 还有那群机械是什么？ 是谁在管理？」
「……在那之前，姑且，我想确认一下……刚才就有感觉到了，那个，你们不是上界的人对吧？ 好像会跟随那种娇小的机械兵……」
「我们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姑且，就是你提到的来自乐园的人」
「っ，是这样啊。这样啊……乐园は实际上存在……」
像是紧咬著什么一样，贾斯伯用力地握紧拳头了。光辉向那样的他，继续把话往下说。
「我们想回原来的世界。虽然装置坏掉了，但我们有办法。为此，才希望贾斯伯先生告诉我你的事。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方法……这、这样啊。…………叫我贾斯伯就可以了。遣词也适度就行了。因为从出生以来，就没有那么礼貌说话过。感觉很奇怪」
用有点困扰的模样抓了抓头的贾斯伯，一个呼吸后就开始说话了。
「空机兵是机兵的一种。简单来说，就是〝母体〟的军队」
「母体？」
贾斯伯，向感到困惑的阿一和光辉一边朝一个特定方向没有路到达的方向――特别是朝释放出激烈闪电来的乌云那边指过去一边说明了。
他提到，穿过这片垃圾山脉的前方有座山，他被称为灵峰戈尔托蓝，在山顶上似乎就存在著任谁都没见过被称为是〝母体〟存在。
而且，都市就像是贴附在灵峰戈尔托蓝的山坡一样都市延伸开来，从第三合开始往下就是〝下界〟，第四合到第七合则是〝上界〟，第八合到山顶则称为〝云上界〟。 (注:合，是日本独有的量测山脉高度的单位。一般会把整座山分成九等分)
人类就存在到上界为止，只有特别优秀被选上的人类才能居住，和下界的民众不论是在待遇上或是环境上都有云泥之别。
「下界的我们，一切都是被决定好的。就连一天可以吃到的饭量、饮水、能做的事，以及时间都是。任何的一切。自由……就只有睡觉的时候吧」
「怎么会这样……」
那不就跟奴隷一样了吗。光辉，把这句话给吞下去了。同时，也察觉到贾斯伯都使用过恢复药而治好了伤势都暂时没有醒过来的原因――便是极度疲劳了。
恐怕，他在这半年裡。都在削减睡眠时间，往返都市和那个地下空间在进行作业吧。
「上界是什么？ 你们去不了吗？」
「去不了啊。上界是上界，下界是下界。生来就全都决定好了。不过，反过来，上界的人会因为某种理由坠落到下界」
下界的人，可以从那种人那裡听到上界的事，而抱持了羡慕和絶望，以及一丝的希望。没错，在不打破原则的规则下在上界做什么都是自由的。而且，十年会有一次会来对下界的人做〝检査〟，届时会有一小搓的人可以去上界。
做什么〝検査〟，是以什么为基准来挑选的虽然不知道，但根据情况不同似乎也出现没半个人被选上的情况。
因此，对贾斯伯来说就等同于〝去不了〟这个意思。
另外，云上界会是如何则似乎没有人知道的样子。没有人能去，但是，只有机兵会出入。
「而且，在管理我们的，就是那些机兵了」
「也就是说，是被叫做母体的给管理起来的意思。那么，那个母体到底是什么人？」
「不知道。但是，从我出生的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它就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大多数人会称它为〝守护神〟在信仰著」
这时候，阿一和光辉的脸，就嫌恶地扭曲了。彷彿，就像是把浓缩了苦味和涩味及辣味的粉末混合而成强行塞进嘴裡的可怕表情。
「南云，前景跟往常一样吧？」
「都是你的错。你这个被垃圾神给牵著鼻子走的烂勇者」
「……不能否定的辛辣。还有，总觉得我，是不是变成了就像是希亚小姐的○○兔系列呢？」
很快地勇者的眼神就开始死去了。话虽如此，还无法断定那个叫做母体的就是黒幕。手段太过迂迴，就连目的都不明。
光辉想办法在让意识回到现实来的同时，有点纳闷地询问了。
「但是，贾斯伯。只看你的模样和言行，我不认为下界的人们会待在良好的环境。但是，大多数人会去崇拜会不会太奇怪了？」
「……不奇怪吧。倒不如说，奇怪的人，肯定是我」
「什么意思……」
「要吃饱饭。要长寿。要自由。有那种心愿的我是欲望很深又忘恩负义的」
面对自嘲似的显露出卑躬屈膝的贾斯伯，使阿一和光辉就这傢伙在说什么啊地眯起眼睛了。
那个疑问的答案，就在穿过最后一座垃圾山的隧道的前方。
「那裡就是灵峰戈尔托蓝。以及――」
飞入视野来的，就是让无数的闪电游走开来的乌云，和耸立在几公里前方的一座山。标高在山顶被云层遮住的情况下虽然就不知道正确的高度，但因为是圆锥状的山从倾斜度来推测大概有五千米左右吧。
越往上就越是被人工的光芒所掩没，宛如就像是看见一颗很壮观的圣诞树。从第三合的附近往下在上层的光芒照射下就显得很昏暗，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更像是树干的部分了。
阿一用魔眼，光辉则是用太阳眼镜的望远机能试著观察时，可以了解到山坡有一定程度被削成阶梯状的平地，彷彿就像是梯田，或是就像是喝下午茶所会用到的巨大圆锥形的蛋糕塔的形状。
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座山的四周。
没错，有著把整座山围成一圈的圆环，把都市整个围起来的巨大牆壁。
不，是城牆。
贾斯伯的话响彻开来了。
「那裡是人类最后的都市。是母体和机兵所守护的要塞。――要塞都市戈尔托蓝」
从那之后，从隐藏在垃圾堆置场角落类似人孔盖的出入口再次进入到地下道的阿一他们，就朝著往都市延伸而去的通道在前进了。
那座地下道的铁製支柱虽然有被加固但泥土和岩石都有裸露出来，总觉得就很令人感到不安。和那个全部是由金属製成的地下空间不同，很明显是临时凑合著弄出来的。
但是，那个〝乐园之主〟，有替贾斯伯他们准备可以在短时间内往来位在都市下面好几公里的路程一个的手段――就是电动式的矿车，眨眼间就能到达。
另外，可以说果然吧。只有教贾斯伯怎么操作，矿车是怎么动起来的，可以划破地下道的黑暗的灯光是以什么为能源，这些完全都不瞭解。理所当然，连照亮整个都市的照明也是如此。
情报管制的很彻底。阿一虽然觉得很可疑，但一边就像是在将其它被告知的部分作整理一样嘀咕了。
「呼～嗯？　也就是说，侵略者虽然算是不明的存在，但人类却是被逼入到灭绝的困境，而母体则为了守护人类而出面对抗对吧」
「没错。所以，连我们下界之民，都应该要对能活在现在的生活之下表示感谢。追求更好是奢求……要知所进退」
贾斯伯说，由于遥远的过去所出现的〝侵略者〟，使人类陷入灭绝的危机。在紧要关头将它给阻止下来的就是母体、机兵，以及要塞都市戈尔托蓝。
即便世界管理得很严，但那也是为了要守护残存下来的人类。
因此，大多数的人就会去信仰母体，即使是在被完全管理起来没有自由的环境下都甘之如饴。
那些话，在要上到地面上的梯子前听见，就使阿一和光辉面面相觑了。
眼睛裡装满了大量的疑问。
因为，那侵略者就是――
（呐，南云。果然，就是那个山寨海星吧？）
（大概吧）
没错，侵略者就是那个山寨海星。机兵和山寨海星，似乎完全不相干。
要塞都市外是遍佈著侵略者的危险地带。那么，会窝在那个地下空间也就不奇怪了。虽然不奇怪但……
面对露出相当难以释然的表情来的两人，贾斯伯把手搭在梯子上的同时纳闷了。
「你们怎么了？」
「啊啊，没事，没什么，贾斯伯」
光辉缓缓地摇著头。然后，就看著阿一。他就抱著胳膊，摆出在沉思的样子。有如解读出那思考的一样，光辉便询问起来。
「南云，要暂时留在这个地下道内吗？」
「诶？」
发出困惑的声音来的人是贾斯伯。无视于他，阿一就朝光辉投以锐利的目光并回问了。
「天之河，你的魔力，要多久才会恢复？」
「如果有自然的魔力在高速魔力恢复的技能下，有一、二个小时就行了但……因为，最终还是要让身心得到休息啊」
恐怕，是得出以现在的状态要半天左右，这个结论。向阿一传达的同时，光辉接著说下去。
「你会这样问，好像是决定好行动方针了吧。目标还是山顶吗？」
「是啊。因为人会在哪裡也不晓得，要找出乐园之主会很花时间。但是，越接近山顶，至少也会越接近发电设施。这是肯定的」
「理所当然，战力就会变多吧。没有把电力的概念传达给人们，就是有严格管理起来的样子」
「要侵入，还是强袭突破，我想都要先准备好王牌。不论是我还是你啊」
「的确。我比较想有效率地去使用限界突破。那么，在顺利进入到都市内之前，就在这个秘密的地下道内休息会比较好吧」
阿一给了一个没错的点头。光辉也露出接受的表情点头了。
愣住第在眺望著两个人的互动的贾斯伯，在阿一的视线朝自己移动过来的情况下很快地就回神了。
「你、你们难道っ，是要去上面吗！？ 会死的啊！」
「这跟你没关係」
「是没错っ。你们打算回乐园吧！？ 所以――」
「死掉你会很困扰，是吗？ 因为你自己也想去乐园，就觉得用更稳健的方法，找出乐园之主会比较好是吧？」
「っ，那、那是最安全的方法吧！？ 因为去上界可是自杀行为！」
贾斯伯的声音在地下道内迴盪开来。令人很明白那是很拼命又切实的声音。
确实，对于被严格限制住的阿一和光辉来说，採取安全策略找出乐园之主并且重新做出召唤装置会是最好的吧。
话虽如此，
「因为我们有家人在等我们」
「――っ」
所以，不能浪费时间。
面对阿一那沉静，但却又是很有沉重感的一句话，就让贾斯伯无言以对了。彷彿，现在，才第一次注意那件事一样。
看著光辉，他也同样以带著苦笑的样子，但眼底深处就却寄宿著不是〝我想回去〟而是〝要是回不去的话〟这种强烈的光芒。是有人在等我的意思。
为了目的，为了愿望，手就必须伸向、〝最妥善〟。就要吞下风险，跨越过去。
贾斯伯意识到自己被压倒了。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会把〝要活下去的眼神〟流露到这种程度的人。
但是，同时，也明白在自己的心裡面有著一股莫名的感情在翻涌。那一定，就是对愿望的热情。很希望，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有这种眼神――
所以。
突然间，两个人很快地就往一路到来的地下道的深处回头了，
「っ，该死。不是说这是秘密通道吗」
「地面塌陷了。是被慎重地调査了吧，再来就是时间问题了」
「本以为，能在这裡争取到时间。运气真差……都是你这个勇者的错」
「可以不要什么事都是我的错好吗！？」
「「兹 兹 兹 兹！！」」
「看吧，连艾卡莉和诺卡莉都『依旧是个会把这种麻烦事给引过来的臭勇者！ 好倒楣啊ーー你就这么一边喊一边特攻吧！』这么说了不是吗」
「说这么多，太多地方可以吐槽了！ 你听的懂她们在说什么吗！？」
儘管一边在调侃，但通道的深处一直都可以看到微弱的光芒就知道是机兵在探查……
「っ，要上到地面上囉！ 趁现在混到城市裡面！ 那裡也有安全的地方！」
是要带他们去对自己来说感觉是最重要的地方。
催赶著惊讶地回头望著的两人，贾斯伯便一口气爬上梯子了。阿一和光辉，也在一瞬间面面相觑后就立刻跟了上去。
跑出来的地方，好像是一间老旧木造房屋的裡面。木箱底部的盖子似乎就是通往地下的入口。
贾斯伯打开玄关的门同时，只不过不是要从那边离开而是往房间内的牆壁一挤。于是，一部分的牆壁就鬆脱开来了。
「走这边！ 快！」
当阿一和光辉就照他所说的进到隔壁的房子裡面时，贾斯伯就再次把牆壁恢复原状，带头开始小跑步了。
没有到外面去，弄开牆壁，鑽过用垃圾箱隐藏起来的洞穴，有时还会爬过密集起来的房子的屋顶，没有迷惘地在想办法选择一条没有人的地方，或是会被找到的地方在前进著。
越是前进气息感知越是有感受到无数的气息，偷偷地探索起来时就看见许多和贾斯伯同样髒兮兮的人们了。
看来似乎是已经混进人群裡了。用太过複杂的路线又能迅速地拉开距离，想想这样一来就不会被从地下道内上来的骑兵们给抓住了吧。
「要去哪裡？」
连路灯都没有，只有从上界倾注下来的昏暗光芒在照耀著的最下层的城市。建筑物都歪七扭八的，木造和石造算好的，当中都还有只是用类似帐篷一样的布围起来而已的东西。因为是适度排列，就显得太过杂乱。屎尿和油的臭味在刺激鼻腔，正是一副世纪末的贫民区会有景象。和上界的光彩夺目形成强烈对比。
而且就在光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面对阿一静静地询问贾斯伯也同样静静地回答了。
「我家。你们需要休息吧？」
「……是啊」
面对非常愿意帮忙的模样，就令阿一眯起眼睛了。接著，就看了一眼跟在后面一点的光辉。他很频繁地，就咬著牙在看著四周，皱著一张看起来很苦涩的表情。
能积极去帮忙的对象、来自穷困的人们的求助声音……不麻烦的话就没关係，这么在内心裡嘀咕著。
没多久，经过了一段即便是阿一都搞混的複杂路线之后，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处很杂乱的石造建筑物了。大小是一栋位在日本平均值左右的平房。角落塌了，有用布和木板勉强堵起来。
玄关这面面向比较大条的道路，背面则有一条一个人勉强可以走过去的窄路。
很出色地在引导外表很引人注目的阿一和光辉的贾斯伯，就朝可以通往小巷子的门敲了三次门。
「？　这不是你家吗？」
「……是孤儿聚集起来生活的地方。我是来自这裡现在也住在这边。要是在城市裡随意引起骚动就会被骑兵处分，但儘管如此也不是就不会有纷争，所以要进到家面时就要这样子敲门了」
很有可能。如果是在这种颓废的地方，必然就会有无依无靠的孩子。但是，这样一来贾斯伯，是打算丢下这些孩子前往乐园吗。
就在光辉不禁要说出口的那时候，
「哥哥？」
就听见女性所发出来的微弱声音了。贾斯伯这么一句「是我」地回答时就听见放下心来的叹气声，接著门就打开了。
从裡面出来的，是一名粗略将栗子色的头髮绑成辫子年约二十歳左右的女性。虽然依旧髒兮兮的，但却有著温柔的氛围和很可爱的长相。破破烂烂的连衣裙摆盪起来，很安心地把手伸向贾斯伯。
然而，这时候，注意到人就站在贾斯伯的背后的阿一和光辉而睁大眼睛了。
「事情之后我在说明。明蒂，姑且就让他们进到裡面」
「诶、啊……我知道了，哥哥」
把困惑著叫做明蒂的女性往裡头一推贾斯伯便进到房子裡面，阿一和光辉也跟在他的后面进来了。
在上界的光芒照不到的屋内，就更加昏暗了。由于建筑物的购奏很杂乱，光线就从缝隙之间射入进来所以并非看不见，虽然也有灯的照明，但就给人有一种很怀念太阳的氛围了。
「那个，哥哥。难道，他们是从上界来的那个……下来的人们吗？」
是餐厅兼作客厅吧。就只是在推起来的石头上放上木板，但被带来到有著那么大一张桌子的房间的阿一和光辉，就在要在树桩上一样的椅子上坐下来时，明蒂就用忍耐不住的模样询问了。
「不是，不是那样……」
唯一可以想到的被笃定地否定了，就使明蒂的表情越来越感到困惑。
「那个，很抱歉这么突然到访。可以称呼你明蒂小姐吗？」
「诶？ 称、称呼？ 明蒂小・姐？」
和贾斯伯一样没有受到过很有礼貌的对待吧。面对浮现出稳健地微笑在询问的光辉，使明蒂翻起白眼来微微地染红了双颊……
「艾卡莉，记录下来。这可以给那个女王当成土産」
「兹 兹！！」
「你是打算交给莫亚娜什么！？」
当然就是，勇者插旗了的证据影像了。
「好像是叫做明蒂的你。小心一点。这个勇者一疏忽的话可是会马上堕落的喔」
「我就不想被你这么说！」
明蒂小姐徬徨起来的同时就把视线一向给予忠告的阿一，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带著红红的双颊移开视线了。
「诺卡莉小姐！ 拜託你务必记录下来！ 我想把这个当成土产送给最凶恶的正妻大人！」
「兹 兹！！」
「你这傢伙，是打算交给月什么」
当然，就是魔王插旗了的证据影像。
「明、明蒂。不好意思，拜託你拿来水和食物。他们两个是那个……是客人。需要休息」
「水姑且不论，连食物都要？　……我、我知道了，哥哥」
看样子是知道了会做出这么蠢的互动来的人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人，稍微解开紧张感的明蒂，接著就对哥哥的话微微地板起脸来了。
啪搭啪搭地走进房间的深处，很快就回来了。手上，有著木製的杯子和木盘。
「来，别客气吃吧」
「「……」」
这个，大概、肯定是贾斯伯的款待吧。
即便，是有这个打算。
即便，杯子裡的水混浊不堪，还漂浮著什么奇怪的点点。
没错，即使，被放在木盘上的那个，是难以形容类似混浊的优酪乳的东西。
好孩子的光辉很纠结。试著看了一眼贾斯伯，他微微地在微笑著。脸上没有恶意。
「抱歉啊。如果是乐园的话就能吃到更好的东西了吧，很不凑巧，配给给我们的食物就只有那个」
「这、这样啊。谢谢你的招待」
这么说的同时，光辉君那隻拿著木汤匙的手就在发抖。当他求助似的往旁边一看时，吓了一跳。
就知道。看到那冷彻的表情，就察觉到了。啊，这傢伙，正常是会拒绝……这么做。
「不好意思，我不用――」
魔王大人很自然地就拒绝了对方的款待。但是，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了。
是感受到视线了。
试著一看，无数的眼睛就从深处的房间那裡定睛不～～动地在看著。顺便，还有无数咕～～噜地响起来的腹鸣。
没错，是无数的，是小孩子们想要东西的眼神，和空腹的声音。
「啊，喂，你们！ 去对面！ 重要的客人在吃饭中！」
贾斯伯的声音，使得孩子们哆嗦地在发抖了。意外地，一名小女孩就和阿一四目相对了。当女孩交互在看著阿一和食物之后，
「……可、可以吃吗？」
「……」
都说了什么了。同时咕噜的声音就再次响起来了。到底连魔王，都会去顾虑有个和女儿同年纪女孩子就在面前，也说不出「要吃这个吗」的话来。倒不如说，很想说我吃饱了你要不要吃。
「不用去在意孩子们。来，来填饱肚子，好好休息」
咕噜咕噜的空腹之声演出了合唱。明蒂小姐的表情可以说很悲壮。虽然露出了笑容，但贾斯博的眼底深处可以窥见是下了某种决心。
勇者和魔王，心裡在想。
精神上，根本休息不了啊这件事。




◎5魔王＆勇者编 我，现在是直接对著你们的脑内在进行交谈
品尝期限结束开始腐烂变的黏糊糊的优格……类似这样的食物，和疏于整理的院子裡的花盆内所积存起来一年前的水……类似这样的饮料就摆在面前，使得魔王＆勇者很有默契地都僵硬住了。
被视线扎著。很锐利地。
孩子们那肚子饿的声音犹如飢饿的野兽所发出来的呻吟一样，以及明蒂反覆地在朝那些孩子们与被递出去的食物所流露出来的悲壮眼神，还有贾斯伯所说过〝一切都是被决定好的〟的这句话来看，可以得知这些食物是有限的。
即便如此，没有人对贾斯伯的所为会有议论，就是因为他明明在地下空间就不被同伴相信且弃他于不顾，而他却是被孩子们所信赖的关係吧。
不论是笑嘻嘻地在招待，或是从他所流露出坚定的决心且没有笑意的眼神，就可以明白。
光辉用逃避现实的感觉在分析的同时，做出「你们吃吧，我的肚子不饿」这样的决定，而打算说出来……就在这个时候，阿一叹气了。紧接著，很快就把木製的汤匙拿起来，一鼓作气地就挖了一匙黏糊糊的优格。
「南、南云？」
「噢噗」
南云先生发出奇怪的声音了。一舀起来，外观反而更惨了。两眼含泪的同时，就这么一气呵成配水吞下肚。
立刻就叩咚一声将木製的杯子放在桌子上，
「面对吃过奈落的魔物的我，这种程度我认为还是能取胜的」
「你是在和谁输赢啊，南云」
露出无畏的笑容并擦了擦嘴角的阿一，或许稍微被弄坏了。就在光辉则是你是想怎样在困惑著，孩子们＆明蒂，则「啊～～～我们的饭……」露出这种悲壮的表情时，
「感谢你的招待。谢谢」
这么说著，就突然迸出魔力了。虽说是这么说，理所当然魔力微弱地有如蚊香一样，但即便如此宝物库还是遵照了主人的意思放出鲜红色的光芒。
贾斯伯惊讶地抽退身子，明蒂则很快地就庇护起孩子们。
「唔噢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っ」
迸出充满气势的声音！ 艾卡莉＆诺卡莉小姐，她们把不知道从哪边拿来的迷你啦啦队的彩球给戴在脚上，像个啦啦队员「加油～，加油～，我・的・主・人！」这样地在声援著！
看见这么豁出去的阿一，光辉察觉到了。同时浮现出苦笑，很小声「败给你了啊」这么地在嘀咕著，接著就同样将黏糊糊的优格和水狼吞虎嚥了。整张脸就挂著眼泪。
贾斯伯面对眼前所发生的超常现象睁大著眼睛的同时扯开嗓门了起来。
「唔、喂！ 你到底――」
「出来吧！ 乾粮！」
果然，阿一先生的脑子有点被弄坏了。如果是平时可能就会呐喊出充满JOJO风的台词。
结果，桌上所出现的东西就是如他所说的那样的乾粮。有营养口粮和豆子及蔬菜汤、各种营养条（CalorieMat○），以及新鲜的饮用水。 (注:カンパン，这边翻成营养口粮。这是一种高热量的饼乾，军用口粮的标配物品。CalorieMate，不解释。本作品一定会出去的东西不懂自己百度)
「哈啊哈啊……这是一宿一饭的回礼。随便吃吧」
喘气的同时，阿一就拉动了一下位在装有豆子和蔬菜汤的容器底下的绳子。就这样一下子就产生出水蒸气，使贾斯伯他们都闻到温热又好像很好吃的香味了。
很自然地，就发出了咕噜这种吞下口水的声音。
无视于看起来是累了就抱著胳膊不说话，在被艾卡莉&诺卡莉无微不至地在擦擦汗的阿一，光辉就接著往下说话了。打开营养口粮和营养条的袋子，
「你们看。这些，是这位大哥哥因为接受了你们的招待所给你们的回礼。快来这边吃吧」
用原本，那副惹人喜爱又温和的表情。当光辉露出温柔的微笑这么说的时候，孩子们害怕地在看著明蒂和贾斯伯，在求取言外之意的许可。
「呃っ那个，刚才的……到底是从哪裡拿出来的？ 话说，这个吃下去没问题吧？」
「你放心。只不过，招待已经非常足够了」
「……抱歉啊。明明是要拿出可以吃的东西，却是拿出那种的」
「不是那样。真的很感谢你，分给我们一点食物。就如你看的那样，光拿出来就会造成南云很大的负担。但是，要我们无视孩子们在挨饿的模样，就难以忍受了」
所以，为了回应被分与食物又很想吃在忍耐著的孩子，加上了感谢以及回礼，阿一便强行把食物给拿出来了。
「这样啊……你们，果然不是这裡的人啊」
这个世界的人们，是不可能会如此关心最下层的民众。意在言外地，贾斯伯就用带有苦笑的感觉说出那种事情，去把明蒂与孩子们都叫到桌子这边来了。孩子们，一下子就发出哇的一声聚集过来。
就在明蒂急急忙忙把东西分配给每个人后不久，迫不及待的孩子们便吃起营养口粮和汤，
「好、好好吃！！！」
说出这么一句之后，就展现出满面的笑容了。但是也有很专心吃的很沉迷的孩子。明蒂和贾斯伯也是如此。
光辉就用和善的表情，在眺望著他们的模样，接著，就这么把视线移动过去小声地向阿一说话了。
「你在我所不知道的时间哩，变的相当圆滑了啊」
「……是啊，那是因为我有用心」
「用心……啊啊，是要当个善良的模范日本人啊」
苦笑的同时，光辉就在心裡「啊，但是」地嘀咕起来。这么说起来，这傢伙在那个满是杀伐的托塔斯旅行时也有帮助过小孩子。那个孩子，现在成了他一看不到就会心疼的爱女。眼前有饿著肚子的小孩子，就理解到他不可能会残忍到将人弃之不顾。
「……更多，更好的东西。感觉若是天之河就会这么说吧，但你意外地很老实啊」
阿一一边在眺望著沉醉在吃起最好又最小限度的乾粮同时如此在向光辉这么说时，光辉也视线固定在孩子们的身上看著用很平静的表情说起话来。
「我们，要回去。假使不打算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们，就不能不负起责任。没错吧？」
如果有意思要拿出来，就会把从宝物库内拿出来的乾粮换成高级食材，甚至还可能会来出刚做好的饭菜。
但是，那么豪华的饭菜，就只能吃上一次，这对孩子们来说算幸福吗。
答案，当然不是。
「云版，那些就都是南云你的东西不是吗。我姑且才没说。除非情况特殊」
「是哪个特殊你就说说看啊」
「要是我多事，在我说出什么来之前南云你就会出手了吧？ 就像现在这样」
「……大人理所当然就该自己替自己擦屁股了。但是――」
「――小孩子就不同了。本来，是可以无条件帮忙的，对吧？ 就像过去，南云为缪酱所做的那样」
阿一心想。面对光辉那副很冷静的模样――总觉得，这傢伙让人很不爽啊。
「你，变啦」 (注:风穴空ける，这裡是双关语形容光辉的处事有改变，有褒也有暗贬。)
「什么啊！？ 这句话的地雷是不是有点多了！？」
总觉得用你很懂我的事情的态度在说话的样子非常让人感到噁心，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面对光辉战战兢兢的模样使阿一降低了警戒。鬆开肩膀上的力气，努力在使精神逐渐地往接近冥想的状态恢复过去。
突然间，一名小孩子就意外地从位子上站起来了。是刚才，和阿一四目相对年约五岁左右的女孩。留著一头很像明蒂的栗子色的头髮，穿著一件髒得很显眼的连衣裙。
那个孩子，慌慌张张地在警戒著四周就抱著自己的营养口粮和装著汤的容器，不知道为什么就就绕著桌子走过来来到阿一和光辉之间。
然后，就在她的视线交互地在看著发出「怎么了？」的话来的阿一和光辉时……
「啊，喂，你」
把阿一的困惑和制止的声音置若罔闻很快地就把食物放到桌上，人就摇摇晃晃地爬上到阿一的膝盖上了。
坐在膝盖上的女孩，回头一望。笔直地，在注视著阿一的眼睛。
就在阿一感到为难地在看著四周时，就看见明蒂和贾斯伯好像吃了一惊，而光辉则是露出惊讶的表情。
然后，就明白在其他的孩子们当中算是比较年长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正虎视眈眈地在盯著其他孩子们的饭菜。
是明蒂和贾斯伯的正紧盯著才没办法去抢过来吧，不过，大家族在这裡似乎就常会你争我夺的样子。而且，女孩似乎早早就找到安全地点了。
「唔、喂！ 莉丝蒂！ 你在做什么！ 快来这边！」
明蒂很慌张地扯开嗓门。对此女孩――莉丝蒂酱的回答就真的很简单明瞭。
「不要っ！」
不要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莉丝蒂酱就是想在阿一的膝盖上吃饭。
「我、我们家的小傢伙居然会亲近初次见面的人……明明都很提防这附近的人……特别是莉丝蒂应该非常怕生……」
不敢相信！ 贾斯伯露出这种模样。不论什么都只会被给予最低限度所必须要的这个地方，即使是附近的邻居会是要提防的对象这已经是言犹在耳的话。
那份警戒心也好像深植在孩子们的心裡了，而莉丝蒂酱的警戒心似乎是最强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来我这边。就算给你饭吃也不能这么容易就消除戒心的吧」
阿一，也对莉丝蒂酱的天真而对她的将来感到担心吧，就用斥责语气这么说起话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莉丝蒂酱面对那么严厉的声音和表情，反而是浮现出感到安心一样的笑容了。
这岂止是明蒂和贾斯伯，不说说就连其他沉迷在吃饭当中的其他孩子们都大吃一惊了。嘴裡说出「莉丝蒂笑了！？」「明明除了明姊和贾斯哥以外都不会笑！？」「明明是个骑兵脸的小不点！」等等话语且显露出惊愕的表情
那个莉丝蒂酱，就带著开朗的笑容回答阿一的话了。
「和贾斯哥哥一样。我感受到温柔」
似乎是从魔王大人身上，感受到和值得信赖的监护人同样的温柔氛围。
「……这样的话，去找我旁边的傢伙。他可是个暖男」
「南云你这么说，我听起来就只有不好的意思」
光辉放出不快的眼神。莉丝蒂酱，很快地就把视线往光辉移动过去了。一有这感觉时，接著就把视线移往贾斯伯，又立刻将视线移回到阿一身上来。
「最温和的，这裡有暖呼呼的感觉」
「暖呼呼？」
不懂她说的意思，阿一虽然就让眉毛紧皱起来，但听到那句回答的光辉总觉得知道莉丝蒂在表达什么。
是想说包容力，这个意思吧。肯定，也有值得信赖的人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是待在身边最能感到安心的人，这个意思。
小孩子有时候会比大人更敏锐，会分辨对方是否有危险，谁看起来最安心……这个如果是真的，也就是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吧。莉丝蒂酱，选择的人不是光辉，而是阿一。
「，这一年裡，你的父爱好像越来越强了对吧，南云？」
光辉有点羡慕的样子，又或是有点不甘心的样子这么说起话来。
不管怎么说，阿一就是很受小孩子的亲近。对自己是否……这么想像时，「咦？ 我不太会被小孩子亲近……？」，这么地有些受到打击了。
忽然，脑海裡就闪过会亲近自己（有这种感觉）的小孩子――库涅了。
可是，能明辨是非、讨厌自己会死，八岁就自己决定要背负起国家都可以〝太过有觉悟系的幼女〟〝只是个小孩子〟这么来称呼她了。
――诶？ 你怎么了呢光辉大人。想要库涅在你的膝盖上给你抱抱？ 真是个变态呢！ 但是，如果是光辉大人可以喔！ 只是，要疼爱库涅的话，就必须要付出对价喔！ 要求对价是理所当然的，库涅如此断言！
意外地，感觉好像可以听见那样的库涅所发出来的大笑，使光辉摇摇头了。
另一方面，被光辉调侃的当事人阿一，意外地没有生气，反而是越显得为难似的在抓著脸颊。
「嘛，虽然很令人开心的评价但……」
因为就连现在的这个时候也会烦恼是否有当个好父亲，似乎是对他很率真又令人开心的评价。
话虽如此，被不能加深情谊的对象亲近也会很困扰也是事实。
虽然是适时但……面对在仰望著的莉丝蒂酱，在没有立刻回答要她快点下来，可以说是受到爱女的影响非常大吧。就像是在说魔王都赢不了一样。
所以，
「好了，快吃吧」
「嗯！」
莉丝蒂酱，再次浮现出开心的笑容后就面向桌子，就带著一副无忧无虑的安心表情再次吃饭了。细长的脚在前摇后摆晃动著。
「……感觉，你有意思要把手伸向莉丝蒂――」
「贾斯伯。实境会瞎掉的眼睛，是左边还是右边？」
「要我回答太可怕了！」
「因为你把蠢话脱口而出了。她和我的女儿可是同年纪喔」
「女、女儿？ 这样啊，也就是说有家人了啊」
贾斯伯把可怕的事情给说出来的同时，阿一就替莉丝蒂酱就把黏在嘴巴上的菜末给拿下来，在空中啊～嗯地接住吃掉掉下去的豆子，还顺便用手帕替她擦掉从嘴角滴落下去水滴。
面对连本人都无意识去做那种很令人感到害怕又很自然的爸爸举动，就使贾斯伯也呼的一声叹了一口安下心来的气。
但是，那一瞬间，就出现了一句「……好棒」地的小小嘀咕了。
「明、明蒂？」
「哈！？ 不、不是得，哥哥。刚才我并没有奇怪的意思……」
明蒂小姐视线徘迴著在看著阿一。顺便，就连其他年少组的孩子们也一样，都张来望去地在看著阿一。看起来也想要的样子！
浮现出安然表情来的莉丝蒂酱，很快地就改变表情了。然后，就让视线看向了明蒂和其他孩子们并立刻就抱住阿一的右手。
彷彿，就像是这个人，是我的拔拔！ 这样在主张一一样。
然后，面对那种模样，
「喂，艾卡莉、诺卡莉。你们在做什么」
艾卡莉小姐和诺卡莉小姐在撮影了。透镜般眼睛有一部分亮成无疑显示目前正在RCE的红灯。
「兹 兹 兹 兹！！」
「什么？ 要给缪看？」
阿一先生依旧能自然地与她们对话。明明光辉也拥有言语理解，但怎么听就只听得到兹 兹的神秘声音，为什么能自然地对话啊。
就在光辉感到纳闷的时候，这次诺卡莉就演起很像是短剧的动作了。
「――兹 兹！ 兹～兹 兹！　兹 兹 兹兹。兹ー兹兹，兹 兹 兹ー！！」
「总觉得啊。是在模仿缪吗？ 什么什么……『拔拔！ 都有缪这样的女儿了，有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儿好过分喏！ 拔拔你这个花心男喏！！』……这样子？」
洗鍊到不行的默剧。简直就和某部著名的无声电影的演员一样。让人一看，就明白诺卡莉小姐在演什么了。眼裡浮现出缪未来会展现出如出一辙的言行的景象。
阿一的额头上啪叽地浮现出青筋了。
艾卡莉&诺卡莉小姐的反应很神速。一瞬间就进行了快速移动。
来到光辉的肩上。和阿一处于正对面。很自然的，光辉的头就成了盾牌。
「等等，不要这么自然地就把我当成盾牌！」
有如不知道抗议是何物一样，很华丽地躲开光辉挥来挥去的手，艾卡莉就从后脑勺的侧面，诺卡莉则从脸部的侧面，探出上半身来在窥视著阿一。
彷彿「开、开玩笑的啦，主人」「嗯，是玩笑。所以请不要那么生气。很没大人样喔！」似乎这么在说著。
正当艾卡莉&诺卡莉&光辉在进行短剧一样的互动时，明蒂不知所措的模样，和贾斯伯这次在不同的意思上朝阿一投以怀疑的视线，以及以魔王的膝盖为目标的孩子们……
在如此混乱的餐桌上，就只有莉丝蒂酱紧紧地依靠在阿一的怀裡继续在吃饭。
不论是慧眼识人，还是认生，甚至有必要时会尽快找到自己的地盘的行动力，她都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孩子。
「你，将来或许会是个很了解大人物吧？」
「？」
阿一苦笑起来的同时，就轻拍著看起来什么都不懂的莉丝蒂的头了。
从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所有人都吃完饭的时候，无视了一吃饱就昏昏欲睡起来的孩子们，阿一就改变了气氛开口了。
「把小孩子都带去裡面的房间如何？」
虽然话很像在关心孩子们，但其实，是在叮嘱贾斯伯那坐立难安的氛围所发出来的声音。
一瞬间，贾斯伯哆嗦地在发抖了，但一拍之后就做了一个深呼吸，毅然地摇头了。
「不，这样就好」
「哎，但是，哥哥。等一下可是有两个小时左右的劳役喔。不稍微去睡一下的话……」
明蒂公然地说出自己的困惑。从她的视线，也有移往包含莉丝蒂在内五歳左右的年少者来看，看样子这个世界的小孩子也似乎没有自由可言。有被课以某种劳役吧。
「没关係，就在这边」
「……我知道了，哥哥」
面对强烈到不容质疑，语气很沉重反覆在说著的贾斯伯，就使人可以察觉到气氛不寻常了吧。明蒂虽然难以接受但还是同意了。
然后，为了不妨碍到谈话，就在要把人还黏在阿一身上的莉丝蒂託付出去时，就把视线往阿一移动过去，
「――っ」
不由得，就倒吸一口气了。
因为，那裡就有著一双非常冰冷的眼神。一旁，和总有些苦闷，或是看起来很痛苦的模样的光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莉丝蒂。去明蒂那边」
「呜？」
在膝盖上黏著不放的莉丝蒂回头一望。定睛不动和没有变化的表情在看著阿一。
「不，就那样也――」
「贾斯伯。对我，那是行不通的」
贾斯伯虽然插嘴，但却被明断地给回绝了。面对屏息著的贾斯伯，莉丝蒂的视线稍微恢复了。
而且……莉丝蒂，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再次回头看著阿一后，好像理解继续任性下去是行不通的，就用一脸丧气的模样自己从膝盖上下来了。
明蒂不知道两个人要对话的意图，姑且就很快地将莉丝蒂给抱起来，这次就将她抱在自己的膝盖上。
就在气氛越来越紧张连其他的孩子们都显露出很困惑的模样的时候，阿一先发制人地说了。
「抱歉啊，我没有要听你的请求的意思」
「――っ，请你帮帮我们っ。帮帮我的家人っ」
果然啊，阿一就这样地闭上眼睛了。明白人在一旁的光辉，在颤抖。
不论是藏匿自己，或是交出孩子们的食物，以及逼近劳役的时间都要孩子们留在在旁边，都是为了这件事。说要人同情也好，怜悯也可以。都是为了要对阿一诉之以情吧。为了前往乐园。
「我们要往上走。说那是自杀行为的可是你」
「即便如此说过要去的人，是你。你有胜算吧？ 那就拜託你了っ。也带我们一起去！」
光辉的颤抖变强了。像是在忍耐痛苦一样，紧紧咬著牙。在现实与愿望的夹缝之间，似乎很少会事与愿违。
如果是以前的光辉，一定会立刻答应。现在会忍耐，就是有看到现实吧。在无法仰赖阿一的状况下，在只靠自己的力量都无法开创得事态下……因此，就说不出口。因为还不清楚这个世界的事。也就难以说，要去守护了。
糟糕啊，无视了那样的光辉同时，阿一打算再次说出拒绝的话语――就在那之前，贾斯伯呐喊了。
「是寿命っ」
阿一眯起眼来。这么说起来，就想起〝寿命的处理〟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下界的人，寿命是被决定好的。三十年。从出生开始整整三十年，就会被〝寿命处理掉〟。我，今年就三十歳了……」
「……处理？　处理是……」
光辉睁大起眼睛，呆然地回问。贾斯伯就用如精疲力竭的老人的氛围「就是决对会死的这个意思」这么嘀咕了。贾斯伯看起来就像四十多岁，但实际上只是看起来比较老而已。
「在这个被限制起来的地方，就必须要限制人的数量」
「那、那就是，虽然可能是这样，但是っ，怎么会……」
光辉说不出话来。另一方面，阿一「说起来，路上，好像都没有看到过半个老人啊」这么在心裡理解的同时，都只微微地显露出讶异的表情。对此不感到在意，贾斯伯便继续往下说。
「反正，我今年就会被处理掉了。所以，就算是险路我也要走。如果真的能打开前往乐园的道路，我打算去确认并带他们去」
「等、等一下，哥哥！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明蒂以受不了的样子说出话来。果然，没有告诉过家人的样子。或是，称作是〝同伴〟的那些人，其实，对贾斯伯来说可能都是被实验者。
贾斯伯，向明蒂她们坦白了到目前为止所隐瞒起来的事情。连同阿一和光辉的真实身分。
「所以……所以，哥哥才会在劳役结束后都没有休息就去某个地方……会那么疲惫……っ，你在想什么啊！ 竟然会触犯禁忌！ 为什么要听那么奇怪的声音！ 我还以为，寿命接近了就能得到自由っ」
「不告诉你是我的不对。但是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骑兵找到」
一考虑到那时候的事情时，就认为家人什么都不知道才比较安全吧。虽说是家人但并没有血缘，不过是害怕寿命处理的愚蠢男人的胡闹，所做出来的行为吧。
「所以才触犯禁忌――」
「我很担心啊！ 在我被寿命处理之后，你们会怎样啊っ」
「……哥哥」
「我希望你们，可以比我更长寿。可以吃到更多很好吃又吃的饱的东西……」
模样消沉的同时，贾斯伯以越来越低沉的声音将心愿给说出来。那副模样，不论是明蒂或是孩子们，都变得说不出什么话来。
在这个世界寿命是被决定好的就和自然的规律同为理所当然的吧。对于敢于去对抗它贾斯伯，想法使人感到不可置信，又因为被他著想到那种程度而感到开心，就造成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模样了。
「那个……刚才提到的〝禁忌〟是？」
就在气氛非常糟糕的时候，光辉为了要改变气氛询问了。从刚才开始，阿一就再次抱著胳膊阖著眼，也使得光辉的模样也越来越不知所措。
「……正确说法是〝人类的禁令〟。一打破会二话不说就会被处分掉，是人类被课与的绝对准则」
第一条，禁止违背母体的意志。
第二条，禁止触碰一切的金属。
第三条，禁止调查被禁止的原因。
实际上规则还有更细的，说到底要禁止什么就是这三条。规定的排名就是优先顺序。一切都要以母体的意志为优先，举例来说有配给品的话也就会出现例外的接触・所有等允许被碰触的金属，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为了守护人类，为了防止灭亡，这些是必要。自己想去乐园，真是自私。但是、但是啊，就算是这样我也……！」
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贾斯伯一定会接受命运。但是，他听到了乐园的存在。知道异世界是实际存在的。
会抱持著希望、不愿放弃就会是理所当然了。
「……叫做乐园之主的傢伙，做了很残酷的事」
「南云……」
阿一小小声地在嘀咕著。这时候，是融入了怎样的感情了呢。只是，非常，不，是平稳到会让人感到害怕。所以，也使得光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要对阿一说的话。
「很抱歉。我们不能带你们去。也不会交换任何约定。真的，很抱歉」
光辉，一改语气，深深地低下头来告知了。
力量著实地受到限制的现在，即使两个人还要在冒著生命危险状况下突破要塞都市的守护。要怎么说，有办法一边保护孩子们一边带去呢。
或者说，要是能够得到电力，或许就能和贾斯伯他们一起穿越传送门。但是，既然无法带走他们就需要有人来迎接，这是否做得到就不知道了。
根本就无法答应。不能擅自给他们抱持起希望。这点，和乐园之主是一样的。
面对彷彿，就像是在代替自己把内心话给说出口的光辉，使得阿一有些惊讶地睁开了闭上的双眼。而且，还看见光辉低著头，紧咬著就快要咬碎的牙齿、在让握紧的拳头颤抖著的模样。
贾斯伯露出悲壮的表情在找什么话来说。但是，这却被明蒂阻止了。握住贾斯伯的手，同时注视著光辉在颤抖著的模样。
因此，就连贾斯伯也说不出话来了。明蒂，就像是代替他一样浮现出微笑说起话来。
「哥哥说了很强人所难的话，我们才要向你道歉」
「……」
明蒂向没有抬起头来的光辉，加深了为难似的笑容说了。
「就如哥哥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很自私的心愿。大家，明明都遵守规则在生活，唯独我们的心愿就很狡猾」
就连这么说著的同时，明蒂看向贾斯伯的眼神都很温柔。
「在母体的庇护下，我们竭力地在完成赋予人类不会灭亡的任务，而且还要为了以后的孩子们而让出地方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在过日子的」
没有人说话，都在倾听明蒂的话语。就连阿一，都完全解开阖眼在注视著明蒂。
「要说没有希望就是在说谎。因为，这么努力活下去的话，总有一天，母体就能打倒侵略者。而且，我们一定会迎来很长寿，可以吃的饱又吃的好的日子」
就像是在说给贾斯伯和孩子们听一样，用很平静，但是，却又有些强而有力的感觉在发声。贾斯伯的表情，从悲壮变得和妹妹一模一样困扰的笑容了。这一定是，在听见乐园之主的声音前才会有的表情吧。
「所以，请把头抬起来」
「明蒂小姐……」
「……」
最后，明蒂就向阿一和光辉，投以了真挚的目光，用笑容说了。
「谢谢你们让我们吃到很好吃的食物。谢谢你们，从危险的地方把哥哥带回来。请务必要好好休息，而且要为了你们的目的往前迈进」
飘盪出一股鸦雀无声的气氛了。光辉抬起头来，在仰望著天空。
贾斯伯，做了一个深呼吸开口了。
「抱歉，我说了很强人所难的话了。因为我的关係让你们和家人分开。就把刚才的话忘了吧」
露出看起来很不好意思，释然开来的表情了。
「……我会替你们的未来，祈祷胜利和幸运的」
「哈哈，谢啦」
阿一的话使得贾斯伯笑了。
就这样，向阿一和光辉传达为了能好好休息可以随意使用客厅的意思之后，他们就带著孩子们前往裡面的房间了。
在安静的空间裡，阿一和光辉无言了一段时间。。
就这样子多久了呢。
不久，慢慢站起来的阿一就被靠著牆坐下来，静静地闭上眼睛了。似乎是打算要认真休息。
见状，光辉也跟著站起来，被靠在对面的牆上同样地坐下来了。
一段时间后，闭著眼睛的阿一就嘀咕地吐露出话来了。
「没有在搬出〝带我们走吧〟的话来啊」
「……明蒂小姐说的话就是一切了吧」
被祈求的救赎不是救赎。一旦发生什么事即便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勇者，都不敢说能在有牵连的人在的情况下会没有责任。就不能答应请求了。
阿一，从战术背心中取出一支试管型的容器，朝光辉扔过去了。光辉顺利地就接住，在空中翻转著的它。
「放手。握著剑的手要是一天真就出现了失误的话，我会倒大霉的」
「……是啊」
似乎握紧拳头时指甲自伤手掌了。阿一会目光敏锐地注意到而多管閒事，或者能说是在关心他吧。光辉在内心裡浮现出苦笑了。
时间就这样流逝过去，就在大约休息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吧。
它很唐突地到来了。
『有听见吗？ 听得见吗？』
意识很快地就移往战斗姿态。阿一和光辉同时站了起来，各自将手按向武器了。
响彻开来的是女性的声音。彷彿，就像是迴盪在整个空间内一样，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声音的主人却见不到人。
难道……就这样，使阿一光辉相互而视了。然后，紧张感一口气就往上膨胀起来。
如果预感正确的话，这个声音，就是贾斯伯所听到的乐园之主――
『我，现在是直接对著你们的脑内在进行交谈』 (注:这个梗是出自七龙珠第28卷 328话 那美克星 消失这一话中布鲁玛透过界王在和悟空说话的桥段。实际经常会被戏剧小说动漫拿来使用是在2010-2012年，多用于内心戏。体育类型的就很常使用)
阿一先生，一下子就半睁著眼。光辉也同样眼角在抽搐了。就算不是宅男的光辉，也都曾听过的句子。
紧张感雾散开来，使阿一一浮现出青筋将「开什么玩笑啊，你这傢伙」的一句话给说出口。但是，就在那个刹那。
玩笑似的句子一转，尖锐又迫切的话就响彻开来了。
『请快点从那裡逃走！ 敌人来了！！』
是真是假。
不管是哪一边，似乎都不被给予能够完全恢复的缓衝时间。




◎6圣诞节特别篇 集合吧，圣诞老公公 FOUR!
社会正因为圣诞节特有的氛围而热闹，有个摆着一脸被逼上绝路神情的人在小巷子中狂奔。
在小巷子里聚会的年轻混混们，看到奔跑的人咧嘴一笑。
为何？
因为是一位穿着可爱圣诞装的美丽女性！
没错，夜里一脸拼命地穿梭于小巷子里的人，是一位圣诞小姐。
为何这么着急。因为工作快迟到了？或者是赶往派对的路上？还是说，因为打扮成圣诞小姐，所以被小混混盯上追赶了吗……
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小混混如此拦下圣诞小姐，并对被挡住去路而露出抽搐表情的圣诞小姐投以下流的眼神。
「哟，小姐姐。穿成这样是想——」
「真是够了，明明没有这个闲工夫！」
「诶？啊？」
圣诞小姐吐出显露焦躁和悲壮感声音，同时踢腿一闪而过。
毫不犹豫的上段踢，在其中一个年轻人的脑袋旁炸裂。把发出「啊呀！？」奇怪惨叫的年轻人踢飞出去。紧接着，划过虚空的美丽踢腿不费吹灰之力把年轻人们全部放倒。
「在、在旁边安分一点吧！」
圣诞小姐嘟囔这么一句后，丢下翻白眼的年轻人们扬长而去。
其中一个没有晕倒的年轻人正打算张口抱怨……但已经没了人影，无处发泄的感情让他只能吐出一句「草」。
然后，全身僵硬了。
就像是本能发出不要动，屏住呼吸的命令。非同寻常的恶寒窜过全身，产生一种瞬间带走身体热能的错觉。
接着，有一个人从年轻人面前走过。年轻人这时候，一边品尝不可名状的恐惧，一边冒出表扬自己的想法。表扬自己本能地闭上眼睛，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他坚信有什么存在。如果张开眼睛，看见那个路过的某人，自己一定不会有好下场。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朦胧中能听见大马路的喧闹。年轻人由此一边毫无理由地感到放心，一边想着忘记一切吧，就这样遵循身体的欲求失去意识。
另一头，华丽放倒年轻人的圣诞小姐，与她的强悍相反——
「咿——，追来啦！紧紧追上来啦！不要啊啊啊啊啊。」
就这样，边哭边不顾一切地飞奔。与此同时。
「笨蛋笨蛋笨蛋，笨蛋司机！！明明在圣诞夜工作就够折磨人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吐出这样的埋怨。如果不一吐为快，面对当下情况就要被恐惧吓到失去理智了。而且，也坚信要真变成那样就会瞬间完蛋。
所以，得更加卖力地抱怨。
「以前就觉得奇怪啦！因为，帽子戴得太深了啦！明明绝对看不见路却能正常驾驶！话还少得异常！」
她重新握紧手中颇为古旧的皮革袋。里面装着怪异的……该说，只是看着就能催吐的“书本”。
「什么是“如果靠你那多次从他们手中逃脱的脚程和体力，一定能把这个送到”呀！果然是相关人员的嘛！」
与公司同事的男司机一起出任圣诞节活动工作的时候，他突然唠叨一句「不妙……」，然后不知从哪里掏出这个装在皮袋里的书本交过来，说要送到指定的地方。
还在工作中而且莫名其妙……圣诞小姐理所当然地如此拒绝，他却这么说：「你不送过去的话……大家都会死啊？」圣诞小姐反驳说那就丢掉啊！又以「丢掉会死更多人啊？」驳回。
圣诞小姐姑且~~确认一下内容物，然后全都明白了。
啊，这是糟糕的东西。是以前多次经历过的毫不讲理的那种东西。是无论哭天喊地或者埋头苦恼，总之不全力以赴的话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会不得好死的那种东西……
话虽如此，竟然蛮不讲理地把这种比炸弹更不妙的东西交给既不是送货员，更不是探索者的自己。确实自己的生存率高得惊人已经是周知的事实，既然是“那边”的相关人员，会这么做也不是不能理解……
但是，仍然不得不呐喊道。
「我明明。我明明——、只是个导游而已————————！！」
圣诞夜里，只是因为够年轻就被迫穿上圣诞装拉来担当圣诞节活动·巴士旅游的导游，然后在旅客们活动中欢闹腻歪得到的休息期间，被帽子戴得太深的客车司机以一句「之后交给你了」就托付了这个冒渎的可怕书本，还被估计是人类但散发恐怖氛围的某人追赶，面对这些蛮横无理。
这当然会想哭了。
圣诞小姐一边全力冲刺一边查看手机，离目的地还很远。大概有五个站远吧。据绝对看不见前面的司机所说，事先联络的熟人正赶往目的地，似乎只要把书交给那个人之后总会有办法……
「不像能赶得到呀。」
窜出相对宽阔的道路。视角边看到吓得抱在一起的情侣。
想哭。
看到圣诞小姐从小巷子里以连运动选手都会铁青脸的速度冲刺而出还一脸殊死，那对情侣发出一声「咿」的惨叫。
想号哭。
由于眼泪而扭曲的视野里，看到挂在手机下的漂亮水晶。这是在之前理智被爽快削减的修学旅行时学生们的赠礼。是个在困难时求救或许就能得到救赎的护身符。
借此取回了一点心理从容。并没有期待真的会发生超常力量相救。
确实，他们的中心人物，赠送这个护身符的男生该说是威严满满吧，谈起鞍马温泉的魔王传说时，学生们会一起看向他，事实上，他总有一种魔王气质，但一码事归一码事。总不会，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抱着这种幻想早就没命了。现实就是现实。话虽如此，交往后意外善良的学生们的这份关心，确实给逼上绝路的心灵带来一点安详。
「不、不放弃。这次也要生还，然后——向那司机的眼球灌辣椒喷雾灌到瓶子空为止——」
从腰间的枪套——该说是口袋里取出一盒超甜咖啡牛奶，单手插好吸管！灌倒般地补充糖分！圣诞导游小姐的体力恢复了！速度也提高了！
然而，即使提高气势，现实果然还是现实。突然，守护自己至今的本能敲响了警钟。
有脖子一凉的感觉，于是立刻往前方扑倒。
头上有什么飞过后，响起破坏建筑墙壁的声音。同时，撞到坚固柏油路的手传来酥麻。用毅力压下疼痛，顺势往前旋转翻滚——
「要来女仆咖啡厅看看吗~？身为单身狗的各位~！想在圣诞节与圣诞兔耳女仆度过快乐时光吗！现在还有圣诞节特别折扣——呜诶！？圣诞老人！？」
「哇哇，对不起——」
「——咯啦啊！？」
撞飞了一个派发传单而路过的双马尾圣诞兔耳女仆——穿着红白圣诞配色的迷你裙女仆装，再另外戴上兔耳——是这样的一位少女。
圣诞兔耳女仆的身体弯曲成L字型，被撞飞的同时发出作为少女不该发出的惨叫。接着，背脊顺着势头撞上马路对面的路灯。然后以虾背弯曲状态掉到地上。
路过的群众都惊呆了。视线集中在虾背弯曲还像虾子一般阵阵抽搐的圣诞兔耳女仆，和把她撞成这样的罪犯——四肢着地的圣诞导游身上。
正常情况下，看着完全就是事故现场。或者是杀人现场。冲撞的势头&脊椎弯曲的形状就是如此瘆人。
圣诞导游小姐吓得脸都青了。比恐怖追兵更强烈的恐怖让脸部肌肉颤抖不止。
在所有人都被突发事件惊呆时，圣诞导游小姐先一步回过神来慌忙叫喊道。
「你、你没事吗————！？」
「我没事！」
「不会吧！？」
结实得意想不到。圣诞兔耳女仆少女猛地甩动双马尾，正常站起来了。动作还显得有点滑溜。
「真、真的没事吗？对不起！是我的错——」
圣诞兔耳女仆推出一只手制止惊慌失措地道歉和操心的圣诞导游，另一只手飒爽地撩了一下双马尾笑道。
「圣诞大姐姐，我没问题所以请不要介意。这种程度，对灵魂姐妹来说不过是蚊子咬而已。」
「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总之太好了！脊椎都弯成绝对会折断的角度了，但居然没有受伤真厉害！」
「为了对抗作为姐姐大人仇敌的学长，我每天都有锻炼！」
「还是不懂你在说什么，但真的对不起！」
「看在大家同是圣诞老人的份上。原谅你了！」
不愧是灵魂姐妹的冲锋队长。不愧是受魔王疼爱的小学妹。不仅结实，面对纠缠姐姐大人的仇敌以外的人都十分宽容。
话虽如此，打工场所的宣传单散乱一地可不好。
想要给爱慕的姐姐大人赠送圣诞礼物，但是，为了对可恨学长使用诡雷陷阱而花光了零花钱，好不容易才找到当天临时雇佣的工作。如果被发现传单如文字所言散落一地，必定会被解雇！
「那个，大姐姐。可以的话请您帮忙收拾一下传单——」
「危险。」
「——咕诶啊！？」
圣诞兔耳女仆——应该说是小学妹，今天第二次体验了撞飞。
从巷子中窜出的某物像鞭子一样，击中了圣诞小学妹的肚子。她变成L字被打飞，脊椎又一次猛烈撞击路灯变成虾背弯曲。
接着，传来「呀啊」一声惨叫。
小学妹一边虾子抽搐，一边转动视线，看到圣诞导游被击倒在身旁。
「你、你没事吗！？到底发生什么——」
无论怎么看都是圣诞小学妹更加有事，但她一边滑溜站起来一边担心圣诞导游小姐。她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仅限面对魔王时会做出问题行为而已。
但是，听到圣诞小学妹的关心，圣诞导游小姐却没有回应的从容。原因不只来自被击飞的疼痛。这点小事，只要靠超甜咖啡牛奶就能搞定。而且，日常生活时口袋里的超甜咖啡牛奶存货充足！
所以，圣诞导游小姐着急的理由是另一个。
「咕，被抢走了。」
没错，要是不能送达似乎就会生灵涂炭的「书本」，和装着那个的皮袋，被追兵抢走了。
放眼望去，能看到巷子中黑衣男的身影。是个没有活力，有着青白皮肤的白人男性。瘦削身材显得不够健康。他手臂里正抱着皮袋。
圣诞小学妹当然完全不明所以。不过，知道是那个男人袭击了自己，也能察觉到他那只是看着就让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氛围。
「得，夺回来……」
四肢着地的圣诞导游小姐拼命往脚使劲站起来。然后从衣袖取出超甜咖啡牛奶补给。
身旁，圣诞小学妹察觉到周围发生异常。
「咦？人呢……」
明明刚才还为圣诞小学妹的事故现场而吵闹，不知何时人都不见了。不对，虽然人还在，但都对这场骚动视若无睹，或者像是根本没发现般背身离去。
发生了什么奇怪的情况。圣诞小学妹只理解了这个，然后，为了在离去的人群中找到值得信赖的前辈而站起来。
不过，并不是指如魔王般的那位学长——
「兔前辈————！！这里！在这边————！！」
无法想象从那小身板发出的巨声响遍马路。
之后，那个当同事的“兔前辈”——与圣诞小学妹同样打扮，不过，看起来更老练的圣诞兔耳女仆小姐，像是刚刚才惊醒来这里的目的般回过头，瞪圆眼睛。
圣诞小学妹向属性如此过多的圣诞兔耳女仆前辈叫喊道！
「有扒手！那个男的！是扒手——！皮袋被抢走啦————！！」
刚说完，圣诞兔耳女仆前辈眼神一变——
「在这城镇里胆子不小啊蹦！！」
她的身影立刻就消失了。其实是让人产生这种错觉般地全力冲刺。瞬间到达最高速度逼近男人！
男性厌烦般转过头，挥出单手。同时，黑色的鞭子以强力的势头打向前辈。
圣诞导游不禁叫道。
「危险。」
「打不中就不成问题蹦！」
圣诞兔耳女仆前辈，不知如何在最高速度下做出锐角转弯，躲开了鞭子。
男人稍稍睁大了眼睛。然后，圣诞兔耳女仆已经冲入怀中。
「——“螺○咬※”！蹦！！」（译注：螺旋咬，《光速跑者21号》中角色原子令司的绝招之一，一种抢球技术）
刹那间，圣诞兔耳女仆前辈旋转身躯的同时窜过男人身旁。摆出英雄着地般造作姿势的她手上抓着——
「不愧是兔前辈！是秋叶原的活传说！句尾加蹦可不是浪得虚名！」
「不、不是吧。在那一瞬间夺下来了吗！？」
手上确实抓住了皮袋。在男人处于抱球姿势的状态下，她使出了借助旋转进行抢夺的某美式足球漫画的招式。明明是个女仆风格圣诞老人装束的兔耳大姐。
圣诞兔耳女仆前辈，就这么冲刺回到圣诞小学妹和圣诞导游小姐身旁。
「东西抢回来了蹦。总之，叫警察吧蹦。」
「蹦、蹦字雷打不动啊……」
「……某些人指责我作为兔耳女仆还不够火候蹦。得常在战蹦啊蹦。」
「不是都蹦到舌头打结了吗？」
无论如何，圣诞导游小姐总算是拿回了书本。
但是，威胁尚未离去。反而，多了两个一般人……不对，一个人逆L字脊椎弯曲都能无伤站起来，另一个人以超人动作压制恐怖男，或许与其说是一般人不如说是异常人，但无论如何，把不知道“这边世界”的人卷了进来是事实。
然后，就如显示这危机一般，男人的氛围开始改变。
她们打了一个冷颤，难以名状的寒气袭击全身。
「那个人，怎么回事。不是很不妙吗？」
「是、是啊蹦。感觉比偶尔来挑事的，执着于店里女生的自称绅士更不妙蹦。」
「我、我说两位，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忙。我们在这分别吧。」
可不能继续把两人拖下水。接下来得一个人逃跑……
圣诞导游小姐如此立下悲壮的决心和再次做好觉悟。
要救下两位圣诞女仆小姐，已经只能这么做了。不过，最终是否真的会放过她们还是未知数。以超耐久型女仆小姐和超高速机动型女仆小姐当对手会很麻烦，所以放过两人的几率应该不低吧……
圣诞导游小姐就这样，谨慎地挪步后退，而男人踏出一步，紧张感正逐步升温的时候。
「有困难吗？※」（译注：原文缪的语癖会在句尾带なの，台版都不作翻译了，我也不硬翻译了。下同）
「「「诶？」」」
圣诞导游小姐们停下脚步。男人面对突然出现的气息也不禁止步。
全部人望向声音的方向——人们离去的马路一头。
然后，看见了。
「驯鹿！？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头驯鹿！？而且还有个小圣诞老人！？」
没错，是一头马匹大小顶着红鼻头的驯鹿，和在驯鹿拉着的雪橇上挺直站立的——
「小缪！？」
「你、你是！被兔耳传道士们尊称为老大的那人的女儿！」
「啊啊，说起来！是把那个像魔王的学生叫做爸爸的小女孩！」
诶？圣诞小学妹和圣诞兔耳女仆前辈和圣诞导游面面相觑。咦，我们，出乎意料地与“那个人”有关系？
这时圣诞导游回想起来。话说这个双马尾圣诞小姐，我曾经见过！是即使被像魔王的学生绑在电线杆上仍然能自行滑溜溜逃脱，还飞奔追上行走客车的有点秀逗的女生！
顺带一提，缪之所以会打扮成圣诞老人，是因为去年派送礼物大受好评，想着今年再接再厉。在刚完成圣诞老人工作后的回家路上，死神驯鹿侦察到这个险恶状况觉得不能无视于是介入。
「已经没事了！」
圣诞缪一脸得意，摆出参考自某深渊卿的造作姿势。
「缪来了！」
小路！把这个奇怪的空间恢复原状！缪如此命令，紧接着，这个驱赶人群的险恶空间，变回了原本的氛围。人群的吵杂声开始慢慢接近。
「小、小缪！很危险快退下！那个男人是危险人物！该说，这个时间单独一个人吗！？学长跑哪儿去了！」
小学妹表露好心的忠告和吐槽，但这个瞬间，男人对接连不断冒出来的怪人（男人视角）感到烦厌而挥出手臂。目标当然是圣诞导游小姐。
然而，再次飞来的锋利鞭子——其实是触手——在打中圣诞导游前就被挡下来。是被驯鹿的鹿角弹了回去。
「诶，不会吧，是什么时候！？」
「可别把小路看扁了。传言中最快的驯鹿，就是指小路！」
不不那是谁啊，三人心中冒出一句吐槽。实在没想到，它原名叫路西法，是真正的大恶魔吧。仅限于圣诞节，恶魔之王为了给好孩子们运送礼物而转职成最快的驯鹿！
即使恢复喧闹，人们逐渐靠近，男人依旧没有撤退的打算。看来夺取比藏匿更优先。
男人对正体不明的驯鹿和幼女露出警戒的眼神，蓄势以待。
对手，是四位圣诞老人。
在圣诞夜，不知是奇迹还是喜剧而邂逅的四位圣诞老人，该说刚好碰上四个人都穿圣诞装本身就是奇迹了，但这先放一边，one team究竟能否跨越这次危机……
就在这个时候，露出无畏笑容的圣诞缪采取行动。
「看招！必杀——！」
造作地伸出手。按下按钮。响起嘟噜噜噜的呼叫音！
「——“呼叫爸爸”！！」
——缪？怎么了？差不多该回家了吧？
——爸爸救命！有变态！
「自杀志愿者在哪？」
「咿！？学长！？什么时候来的！？」
「老、老大先生！？在哪里跑出来的蹦！？」
「诶，啊啊！？魔王学生……说错了，记得是南云始同学！？」
在三人三样受惊的圣诞老人们背后，既是学长又是老大还是魔王学生的始不知何时毫无预兆地出现了。
原来如此。居然瞬间召唤魔王，确实是必杀技。
「啊？……学妹跟超人兔耳女仆跟修学旅行时的导游小姐？而且全都打扮成圣诞老人……这什么情况。」
吐槽得对。话虽如此，之后的发展用不着多费口舌了。
男人一下子就被摆平。发现似乎被什么奇怪的东西附身所以抓了起来，但那时奇怪的东西已经消失，无奈之下想着总之先丢给超自然现象专家而在男人脸上用油性笔写下缘由，再传送给应该在开圣诞节派对的某深渊卿。
「呀啊啊啊啊啊啊，浩介！空中冒出了个怪人！」
「南云！又是你！该说这谁啊！？」
「啊，浩君！小克雷雅吓到摔了一跤，脑袋撞破玻璃窗！滚到马路上——」
「啊，浩介先生。克雷雅小姐被车碾过去了。」
「克雷雅——！？估计没有受伤但没事吗！？」
似乎传来这些声音但始赶紧关上传送门，接着护送圣诞导游小姐，把书本平安送到目标人物手上。
之后，完成各自工作的三位圣诞老人，维持圣诞老人的装扮被邀请到南云家主办的圣诞节派对……
理所当然地，日常冒险系女高中生、超人兔耳女仆、再加上精神力和求生能力开挂的导游小姐，拜访可以说是特异点的南云家不可能无事发生，在那里又被卷入一场新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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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见吗？　……听得见吧？　……听……不见？』
想都没想到，居然会收到召唤的幕后黑手〝乐园之主〟如老梗一样的呼吁，使阿一和光辉就用看傻了的表情闭口不语了。
因此，使得〝乐园之主〟，就因为没有人回应而变的有点不安了。
『我、我现在就在你们的脑内直接对话――』
「――这傢伙！ 绝对不敢说是直接对著脑内说话！」
「南云。他已经说过了」
阿一用坚决的模样吐槽了起来。是不管怎么说话都没人回应的关係吧，总觉得〝乐园之主〟让人感觉不出来有一种鬆了一口气的感觉。
『卫机兵、突机兵、重机兵、空骑兵的混成部队出动了。我有准备好藏身处请直接移动过去』
阿一皱著一张脸，就连光辉也是一脸尴尬的表情。二人面面相觑的同时，贾斯伯他们就跑过来了。
「你、你们果然也有听见啊……」
贾斯伯的脸上浮现出非常困惑的表情。正当明蒂她们不安地在环顾四周时，这阵在脑内直接响彻开来的声音似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听见的样子。
但是，那股困惑感马上就被转换成愤怒和警戒心了。
「事到如今这算什么！ 还要骗我们吗！」
『……我不否任。就让我再三道歉吧。也会将事情全部都做个说明。但是，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大家为了不再牺牲更多的生命就请遵从我的指示吧』
是既迫切又拼命的声音。不否认自己骗了贾斯伯他们，声音裡透露出感到抱歉。对经历过许多经历的阿一和光辉，可以感觉得出那是〝乐园之主〟的真心话。
这点，贾斯伯也一样吧。虽然欲言又止地在张著口，但似乎没有在往下去说了。
〝乐园之主〟还想要说什么。而阿一却是将这个举动给打断了。
「没时间了。叫乐园之主的傢伙，就告诉我这些吧。这些人当中被锁定的人只有我和天之河吗？」
『不。贾斯伯也是。在地下战斗的时候，就被读取到纪录了。情报已经交到母体的手上，肯定是检索出贾斯伯的住处了』
「肯定是吗？」
『我发现到的这两个人，骇入了派出来的部队的骑兵所得到的结论』
「是这样吗……果然」
阿一微微地眯起眼睛了。一瞬间，视线就转向光辉，没有要对感到讶异的光辉说话，而是向贾斯伯他们说话了。
「我们就在这裡告别。我和天之河要直接去上面」
『请等一下！ 先去藏身处！ 我还要话要向异界来的两位战士说！』
「没兴趣」
被太过直截拒绝了的〝乐园之主〟无言了。向那样她，阿一用以冰冷的声音和眼神说话了。
「要再往麻烦事裡捲入进去，就不必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有感到愧疚的意思，就应该要在这之后ー一专心守护贾斯伯在的这个房子吧」
『那是当然的，我会想办法――』
「等一下！ 为什么连明蒂她们都有事！？ 侵犯禁忌的人是我！ 反正我还剩几个月可活投降就行了！ 这件事跟明蒂她们没有关係！」
全部的家人都要逃走。这件事本身，就是连明蒂她们都有理亏的证据。这样一来，贾斯伯要一个人把事情给扛起来的这个意见，确实很自然地就能判断的出来。
可是，
「脸已经被看见，行不通了。我们的事、贾斯伯和乐园之主的事，问都不问就放过她们，你真的觉得可能吗？」
和侵犯禁忌的人一直生活的人们要说都不知道是说不过去的吧。讯问会非常激烈，最终连带责任――直接了当的说会被究责的可能性很高。
至少，阿一是鉴于到目前为止的情报而这么确信的。
就那样地阿一所流露出来的氛围，贾斯伯他们也能想像的出来最糟糕的事态了吧。捨弃了母体会给予慈悲的这种乐观感，整张脸就皱了起来。
贾斯伯膝盖一弯跪下来了。从顺应了〝乐园之主〟的话的那个瞬间开始，家人就被捲进来了。要是没有被掌握到长相或许还能继续活下去，但这不过是结果论。自己太肤浅了，这么懊悔地在使身体颤抖著。
「对不起っ，对不起啊明蒂！ 小傢伙们也是，真的很对不起っ」
「哥哥……」
面对现在就快要面临死亡的贾斯伯，使明蒂她们也同样脸色铁青，但是却是用为难的表情依靠在身边。
那种沉闷的气氛，就因为阿一的一喝而吹散了　重苦しい雰囲気を、ハジメの一喝が吹き飞ばした。
「没有时间给你们哭了。挣扎吧！ 想活下去的话，要是有想要活下去的愿望，直到最后的那一瞬间都要不停地挣扎！」
在怒斥下，不论是贾斯伯还是明蒂她们都一起让身体弹起来抬起脸了。
「没时间了。选择吧。是要放弃就去死呢。还是要活到死为止」
面对那句，在心底深处响彻开来的沉重话语，不论是贾斯伯还是明蒂都把视线往孩子们看过去了。是要放弃就去死呢，还是保护好他们到死为止，这样的话就在心裡迴盪著。
这时候，一句很温柔，但却有很坚定的话语就响彻开来了。
「……放心吧。我们会成为很出色的诱饵的」
是光辉说的。又或是因为显露出比自己要更铁青又痛苦的表情，就使他很勉强地动起表情来笨拙地浮现出无畏的笑容。
「乐园之主，你先保护他们。是你把他们捲入进来的。是你利用了贾斯伯为家人著想的心意。不尽到你的责任，是说不过去的吧」
「天之河，你这个白痴。不要用那种绰绰有馀的说法」
朝光辉吐槽的同时，阿一就把所剩不多的炸药从战术背心中拿出来安装在房子的柱子上。
『我明白了。总之，我会引导贾斯伯他们到安全的地方』
「啊啊，就这么办。为了以防万一，如果你敢背叛他们――」
『背叛？』
「我是会无差别地把那边的人类给杀光的喔」
『！？ 为、为什么――』
「不希望对吧？ 就你有心事来看，对吧？」
『っ，你推测到哪种程度――』
「问答结束了」
在阿一的号令下，显露出惊愕感来的〝乐园之主〟把话给吞下去了。然后，贾斯伯和明蒂就用毅然决然的表情，抱起包含莉丝蒂在内走不快的幼儿。
「天之河，把牆壁给砍了」
「了解」
光辉的圣剑轻易地就将客厅的牆壁，以及连接了更后面的邻居家的牆壁给砍裂开来。是要贾斯伯他们从那边离开吧。
「再见了，贾斯伯。祝你好运」
「啊、啊啊。你们也是……我会祈祷你们能回到家人的身边的」
别离的寒暄，就只有这样。视线也没有交会。
被明蒂抱著的莉丝蒂，就用想说什么的模样朝阿一伸出手，但那隻手却被明蒂轻轻地包住给拉下来。阿一有感受到莉丝蒂的视线，却没有回头。
『……好了，从邻居家往裡面走。就这么朝西北方前进。我会引导你们走不会被机兵发现的路线，请安静地移动』
贾斯伯当起孩子们的前朝牆壁的另一边消失了。孩子们也跟著跑过去了。最后，明蒂就像阿一和光辉轻轻的一鞠躬后就离开了。
虽然人就在变安静下来的房间间内，但外头的吵杂声渐渐在变大了起来。是机兵部队在接近中吧。使人可以明白下层的居民，正因平时不会出现在城市裡有著部队规模的机兵在行动就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在混乱著。
「艾卡莉、诺卡莉。先适当地把张开来的丝发热」
「「兹 兹……」」
艾卡莉&诺卡莉小姐总给人有一种没有精神地在回答著。是看见往隔壁邻居家延伸过去的洞时，就担心起贾斯伯他们，或是孩子们的未来吧。
确实，就算是去到安全的藏身处，但在那之后，就得一直在藏身处生活……等等数不完的不安因素，就连未来也看不到光明。
「我说，南云」
「闭嘴。现在要行动了。上吧」
「……说的也是啊」
做了一个像是又把什么沉重的东西给吞下去一样的深呼吸后，光辉点头了。
二个人光明正大地就从正门出去。许多人都把看起来很不安的视线往正在接近而来又吵杂的方向看过去了。而且，距离阿一和光辉最近的人们，都目睹到他们的打扮，一看见明显不是最下层的人类就使表情变的大吃一惊了起来。
紧接著，上空就响起嗡嗡嗡嗡的声音。
「开战不华丽一点是不行的啊」
抬头仰望天空，就看见飞行型的机兵――空骑兵飞过来的景象。
沿著头部十字型的沟槽在移动的单眼就在中心处停止不动，可以了解到它远望就能辨别出阿一和光辉。
然后，一口气加速，不可能有人乘坐的飞机，就用看起来很习惯来找砸的急停来到二人的上空，就展开滞空盘旋。两隻手的枪口朝阿一和光辉一瞄――
『发现目标。你们即刻解除武装――』
「哈，不要」
神速的拔枪射击。看起来足以是将一般人的手腕给粉碎掉的炸药量的子弹，就伴随著轰鸣声被发射出去。
就从瞄准到开枪以无法被识别到的快速射击来看，既存的左轮手枪和子弹都不可能会有的子弹速度，在没有给予空骑兵可以闪避的时间下，很精湛地就命中了头部。刹那，那颗头就产生了大爆炸。
――特殊弹　加速・弹药
本来用魔力衝撃波进行粉碎才是真本事，但就算没有那样异世界製的火药被超压缩过后炸裂弹的爆炸威力与飞散开来的弹头碎片的坚固性相辅相成就变的很凶恶。
确实，
「真是肮髒的花火啊」
十分符合开战的信号。伴随著有如从肚子裡响彻开来轰鸣声一起，被炸到四散开来空骑兵的碎片便倾注而下，在天空上妆点著放电和爆炎。
居民们，都陷入在哑然与茫然之中。
保护人类的机兵被消灭了。被束手无策，单单一撃。
很自然地，他们的视线就朝凶手――虽然不明白做了什么，但似乎是做什么把人类的守护者给粉碎掉的恶徒移动过，
「啊 啊？」
「「「「「咿ーーーッ！？」」」」」
响起悲鸣的大合唱了。到处都出现「怪、怪物啊ーーーっ」「有看见吗っ，那个可怕的表情！ 不是人类！」「难道是，新种的侵略者！？」「快逃啊っ，要被杀掉了ーーっ！！」「妈ーー妈ーー！」「务必要救救这个孩子！」「噢噢，母体啊，救救我们吧！ 消灭那个邪恶！」陆续有这样声音发出来。
正是，惨烈的大惊慌。彷彿就像是目击到魔王的降临。
「很好」
「嗯，在这种况状下都能露出很满意的表情来的南云，果然是魔王啊」
不理会光辉所露出被吓到的眼神。阿一，就像在说快点离开这裡一样转过身去之后，就一鼓作气跑离马路了。
光辉抓了抓脸颊的同时追了上去。「来了，往这边来了！」「快跳啊！ 是人型的侵略者！」向这么地在困惑著的人们，「我，姑且，才刚有了决心要当个勇者了」这么一句，且把难以言喻的表情给流露出来的同时，就模仿了跑在前面的阿一跳跃起来，在建筑物的屋顶上朝灵峰前进。面对那人类所不及的跳跃立，使得混乱跟著越来越深了。
下界最下层的城市，有著越是靠近灵峰戈尔多蓝这个中心越近建筑物就会越高的这个特徵。在稍微比较高的建筑物的屋顶上降落下来的阿一，这时候把视线转往才刚离开的贾斯伯的家。在魔眼石的望远机能下好像看的见的样子。
「天之河。把靠近过来的傢伙给砍了。总之，就是后面的」
「收到！」
以转身的姿态刀一闪。出现不知不觉偷偷接近过来的机兵，就在万歳状态下在那个地方被一刀斜斜地分成两半了。
与刚才的机兵不同，又是新的机种。只有骨骼的设计维持不变，但脚部要比最初遭遇的机兵更複杂结构更粗大，更重要的是双手装有刀刃。是宛如某个宇宙战争电影所出现的光○一样会发出光芒的刀刃。 (注:原文ライ○セーバー，指的是星际大战中的光剑)
恐怕，是白兵战特化的机兵吧。从战斗方式来推测，是进行突撃的机兵也就是突机兵吧。高性能的脚部善于跳跃和机动力，数十架的突机兵就从下面的道路，或是从四周的建筑物那边如忍者一样飞跳似的在直逼而来。
光辉，以音速的的剑撃把它们给砍倒了。
「南云，贾斯伯他们……没问题吧？」
「谁晓得。就看乐园之主吧」
非常轻率的一句话。但是，光辉也没有很激动，便淡淡地一边在应付袭击而来的突机兵一边继续往下说。彷彿，比起像是在说给阿一听，还不如就像在说给自己听一样。
「对我来说，那个乐园之主感觉不是那么坏的人」
「……」
「我有一种骗了他们是真的有错在先，但她却是尽可能在帮助贾斯伯他们，这种感觉。是有更加深层的事情吧」
「……」
「所以，肯定会将在安全的地方将贾斯伯他们保护起来。但是，之后……要怎么活下去。人类就只有这裡能居住。食物和水几乎是配给的」
空骑兵的编队飞过来了。阿一也同样，淡然地在处理它们。右手边的就用多纳狙击，会预测并避开来的就用修拉克射击未来位置。以些微倾斜身体的动作一边闪躲从远距离被射击出去的实弹，一边放出反击。
「还是带他们一起走？」
面对用冰冷的声音在询问的阿一，光辉摇头了。
「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我，不，是我们，是没办法带著十几个非战斗人员前往山顶的」
「那你想说什么」
「……」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看到现实，就说不出自己能保护好贾斯伯他们。可以理解到自己的力量和状况，不允许这么做。
贾斯伯他们会变成逃犯，归根究柢就是他的自作自受。他们没有寻求帮忙，也是因为阿一和光辉在自己的事情上就忙不过来了。
我明白。虽然就在这裡分别了，但对双方来说是很合理且是最好的判断，这件事自己都明白。
但是，光辉的内心，在那个砂漠之国转了千百回才定下来的新，正「真的，这样好吗？」地在诉说著。彷彿，就像是和被尖锐的针扎在心头上的痛苦一起。
至少，是不是该要去听听乐园之主的本意呢？
至少，是不是应该要待到确定真的安全为止呢？
还有什么、能做点其他的什么，是不是能稍微替贾斯伯和孩子们的未来拨开一点乌云呢。
现实和愿望难以磨合，胸口就像是被衝压机给撞击了一样变的很痛苦――
「啊啊っ，烦死人了っ。你这个抖M勇者！」
「你、你是突然怎么了！ 不要说的我就和缇奥小姐一样好吗！」
「别把缇奥当成笨蛋了。虽然一样无可救药，但她可没有像你这么难搞的性格！ 倒不如说那傢伙是个直率的抖M！」
「唔っ，那是……虽然我无法反驳但……」
咬著牙的同时，就用竹竿舞一样的动作来闪避突机兵左右同时而来的攻撃，然后就这么一边旋转一边化缘在舞动圣剑在扫荡脚部。
最初从建筑物裡面的楼梯爬上来的机兵――恐怕在卫士这个意思上的卫机兵吧――然而，就在它探出头来的瞬间，就在那个地方挨了一记通常弹药的头部射击的同时，阿一便用听上去很焦躁的话不断地说起话来。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我有了要听你抱怨的关係了？ 别跟我撒娇了」
「……这样啊。抱歉」
确实就是这样没错。魔王和勇者不相容。不会去认同他的思想・信条。又或是，为什么会羡慕那种生活方式。
无视了摇摇头像是在甩掉什么的光辉不管，阿一一边当起卫机兵和空骑兵的对手一边在确认贾斯伯的家。这时候，在确认到卫机兵的部队衝进衝入房子裡面后，就按下从战术背心内所拿出来的发信器的按钮了。
那一瞬间，就引爆了安装在柱子上的炸药。透过艾卡莉&诺卡莉所张开来的丝使热源――不知道是不是误认为有人在的关係，那个数量就衝了进去，靠著刚才的一撃似乎就成功破坏掉数十架了。
「嘛，我是不认为它们会真的以为贾斯伯他们死了……可以争取到时间吧？」
那句嘀咕，使光辉微微地睁大眼睛了。然后，与刚才辛辣的话语相结合，便浮现出了苦笑。
是啊，自己都说过了不是吗。会变成好诱饵的。
所以，才会做出那么超华丽的开战信号，使城市陷入大混乱，还特意醒目地在屋顶上急跑，在被完全包围起来的危险下将留下来的房子给炸了。
阿一，坚持著自己的信条，在做〝自己能做的事〟。贾斯伯他们即使会危险一些都能去到安全的地方。虽说烦恼是天性，但对没有〝自己能做的事〟的自己感到失望了。
因此，
「南云。确保到电力，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情况允许我想去接他们」
「……情况允许？」
「对，如果情况允许」
不能与贾斯伯他们约定什么。也不会带他们到山顶。不会擅自给予希望。但是，自己也想去做能做的事。虽然没有放任感情暴走，但在勉强的程度上想要坚持到底。
犯下禁忌要背负代价是自作自受得。确实是这样没错。但是，为了使孩子的未来可以稍微好转而尽力，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要为了谁就拥有乱来的力量。
「限界突破的特殊衍生〝战鬼〟。我学会了不管身体怎么被弄坏，体内都会产生出魔力绷带能够战斗到死的技能。南云只要打开门就行了。路，就由我来开创」
「真是奇怪。我和你在〝从容〟的定义上是不是不一样？」
「有吗？ 我们和世人不同，是不是搞错了？」
阿一半睁著眼，回答了一句这么微妙地否定了啊。自己心中的优先顺位没有改变，到底是把回归放在第一。
……没错，如果想回去万事俱备就做得到。
要以无关的人为优先，还是要以等待自己回去重要的人优先呢。
就结论来看，问题就可以说仅止于此。而且，这就是魔王和勇者决定性的不同点。
但是，理所当然是不会把那种事情给说出来。端看现实，是勇者所做的两全齐美的选择。不能再随便给予情报，不能再使勇者变的更勇者。就算得到稳定，最终都不会去改变自己的本质，不，是会得到不会改变这个答案，因为这个勇者就是这么机车。
「差不多该走了。部队的数量在增加当中。引诱足够了吧」
「是啊……贾斯伯……务必要平安」
像是祈祷一样在自言自语的同时，就把另一架钢铁的士兵给劈开来。阿一也同样，朝外牆射出带有钩子的鈎爪，利用手脚所放出去的鈎拳和脚踢一边击落位在上方的卫机兵一边直直朝灵峰的方向笔直――
就在那一瞬间，声音再次响起了。
『异界的战士大人っ，请帮帮忙っ』
「啊？」
「诶？」
迫切的声音，是〝乐园之主〟发出来的。就连一边在应付从四面八靠近过来机兵部队同时都不禁停下脚步了。
『通信被探查到了！ 不可能っ，被读取到二百年前就被完全废弃掉的密码っ……机兵在这裡！ 拜託你们！ 这样下去贾斯伯他们会有危险っ』
阿一和光辉被谈起来一样很有默契地就看向了同个方向。魔眼，和附挂在眼镜上的望远机能就透过建筑物的缝隙映照出五百米远的前方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
是被从后巷裡，被赶出来到那个地方的吧。就有著贾斯伯他们被逼在开阔地的牆角的景象，和不知道为什么有几架的卫机兵就在攻撃同伴保护起贾斯伯他们的景象。
但是，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动作迟钝的卫机兵马上就被突机兵砍成两半，然后卫机兵射出去的一发布枪弹就往抱著莉丝蒂的明蒂袭击而去……
把那两个人撞飞庇护下来的贾斯伯就因为腹部中枪倒下来了。
远望都能明白在哭喊著的明蒂和孩子们就揪著贾斯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莉丝蒂为了要保护明蒂她们便敞开双手往前走去。
在那么年幼又勇敢的莉丝蒂面前，突机兵还是无情地直逼而来，挥舞著一刀切下去就会熔断掉的高热刀刃――
「南――」
光辉，那充满焦躁在呼唤南云的话语，并没有说完。
赶不上吗？ 因为没意义吗？ 不对。
是因为没有必要。连呼吁都不需要，
「噢喔喔喔喔喔喔喔っ！！」
与裂帛的气势一起迸出了鲜红的火花，很罕见会用双手架起多纳的阿一刹那间就扣下了板机。
是直到刚才的枪击所无法比拟的。这正是被称为魔王的代名词所展现出来通常技必杀的魔弹――电磁砲。对电磁加速过的子弹来说五百米就等于是眼睛到鼻子的距离。
会使人错看成鲜红色的枪的闪光就像是在贯穿空间本身一样在进攻著，将目标――眼看就要把刀刃给辉落下来的突机兵的头部准确地射穿了。不，是整个轰散了。
出现了单手在挥舞，头部很夸张地消失掉的突机兵。另一隻手的高热刀刃，静静地失去了光芒。就连命的光芒好像也消失了。
然后，面对突机兵就在眼前向倾倒落下来，就使世界的时间就像是停止了一样迎来寂静了。
居民都被划破天际的鲜红色闪光给吓破胆，在袭击阿一他们的机兵部队，面对人身会放出火花，手枪可以射出电磁砲这种不可能会有的现象在警戒著，而且，袭击莉丝蒂她们的机兵部队都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
那份寂静，就被喘著大气的阿一所发出来的怒喊给吹散了。
「快过去，天之河！！ 只能在狙撃三次了喔！」
「っ，我三次都不会让你射击的っ！！」
以百米衝刺的姿势一拍。咚叩一声光辉的一踩就让屋顶上的地板半毁飞奔而出了。
在三秒能跑百米的衝刺速度中，看见鲜红色的闪光追过自己。是机兵们的时间都动起来了吧。而且还藉由精密的狙击迅速地粉碎了打算要袭击明蒂她们的机兵。
嘴角忍不住地浮现出了笑容。刚才就发射了两发电磁砲，到底消耗了多少的魔力呢。
真是个和我不合的傢伙。令人既嫉妒又羡慕，打从心裡讨厌他。
但是，他拥有冷静又合理的的判断力，即便那判断力否定了〝不该去做的〟，但都无法弃眼前濒临死亡的孩子于不顾，而可以无条件地去保护孩子，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想要守护的事物的优先顺序也好，就连守护的方法虽然都不同，但要守护谁的心是不变的。
而且，不论何时，都会比自己更熟练，更快，去救下某个人。
啊啊，真的是――
「让人憧憬地很火大啊っ」
快速地，一斩。将袭向明蒂她们的三架突机，一刀两断。在心裡，「怎么样，不会让你完成第三射的吧？」这样地，就连自己都觉得很幼稚地嘀咕了。
就在使地面摇晃起来一样著陆的同时，都明白明蒂她们屏息了。对她们来说，光辉看起来就像是瞬间移动吧。
只是，要说一句放心吧都会感到犹豫，到底是没办法给予她们的。咚叩地空骑兵就与点燃起后燃器的声音一起飞过来了。从刀刃攻击不到的上空让咚咻咚咻的声音轰响开来如霰弹高杀伤力的大型子弹就被连射出来。
弹速比较慢。要砍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在背后有必须要保护的人们，就算砍成两半让它飞到后面也没有意义。
所以，
（挡，拨……）
深深地，内心就像是往水底沉入下去一样集中著。唤起用最小的力气去卸除高出力是八重樫流的真髓。
让色彩从极限集中起来世界消失。捕捉到无数飞来的弹头所描绘出来的螺旋样貌――就让它掠过圣剑的剑身轻轻地改变轨道。
光辉的心裡很悠然，就旁人来看他只是以神速在虚空中点上了无数的剑线，所以很精湛，被发射出去的霰弹全部都避开了人在背后的明蒂她们。还不仅于此，有好几发还直撃了其他的机兵。
理解不能。解析不能。那种神业，是人身所不可能实行的。
在可以说是超常现象的剑撃面前，机兵的动作又再次停止了。上空的空骑兵也同样，单眼激烈地在明灭著。彷彿就在动揺一样。
（对能空中飞的敌人就没辙了，要命啊。……刚才的休息有稍微恢复了，要注入剩下的全部魔力使出一次〝天翔闪〟吗？）
不，要使出来。南云都挤出电磁砲了。哪可能要我被说辛苦的都是我啊！ 这么在斥责自己。阿一的〝缠雷〟和光属性上级攻撃魔法的〝天翔闪〟在消耗上虽然不同……
彷彿就像在把这种事情说诉说出来一样，又或是在劝说给伙伴听一样，使圣剑明灭了。
突然间，光辉的脑海裡就浮现出影像。是圣剑所传来「我做得到」的信息。
再次笑起来了。真是我，最棒的伙伴啊。
乘载著压倒性的感谢和全幅的信頼，举起左手。就像在瞄准滞空中的空骑兵。然后，握在右手上的圣剑的剑尖笔直地对准过去，
「――贯穿吧，圣剑(伙伴)！」
只响起了微微地叽哩的声音。音的产生源头就是空骑兵。没错，就是有头部距离有五十米远都在一瞬内被伸长出去的圣剑给贯穿了的空骑兵。
然后便滑溜地让圣剑缩短时，空骑兵就像是被从串刺刑中解放开来的罪人那样往地面坠落了。
在这段时间裡，都还在用有四十米的长度重量却几乎没有改变的圣剑，来上出如闪光一样的斩撃。这样一来，当圣剑变回原本的长度同时，在前方愣住的数十架卫机兵就一起遭到斜砍瘫落下来了。
而，就在这时候，左边的建筑物出现倒塌，出现了新类型的机兵。一看到那隻手臂上的兵装光辉的表情就板起来。
「格、格林机枪！？」
彷彿，就像是全长有三米的格雷姆一样的矮胖人形。那隻手上挂有可旋转的枪身这种兵装，仔细一看间上还有飞弹发射装置。装甲看起来也很坚固的样子。恐怕是，重机兵这一类的吧。
正当要是被那种兵装进行饱和攻撃会很困扰时，光辉便急忙试图要让圣剑伸长进行斩击。但是，下个瞬间，
「碍事」
伴随那句话，重机兵就被粉碎了。同样的机械手臂――就从背后上空如砲弹一样跳起来阿一就用义手的〝振动破碎〟痛揍了。
被具有形成陨石坑的威力给打到地面上的重机兵，一次都没使用到那兵装，上半身便往前倾埋进地面裡停止了。沙尘就与激烈的震动和衝撃波一起往上喷的景象，宛如就像是遭到空袭的直撃一样。
理所当然，面对展现出人类所不可能会有的破坏力的阿一，以及面对刚刚光辉所行使出来的荒唐剑击，使得机兵们终于往后退了。本该没有灵魂的它们，就像有了灵魂一样。面对眼前无法理解的对手，似乎感到畏惧了。
「艾卡莉，替贾斯伯注入所有的恢复药。诺卡莉，连同那边的破铜烂铁都一起张开丝的结界」
阿一喘著气，虽然脸色有点差，但即便如此都还是麻痺了自己去迸出尖锐的命令来。理所当然，回应的就是「咿！！」这种爽快的了解之声。
同时，阿一就从战术背心内拔出两支恢复药的试管，然后就朝愣住的明蒂，不，比任何人都要站得更前面的莉丝蒂扔过去了。
啊哇哇地慌张著的同时，莉丝蒂就如自己所想的那样好好地接住了。
「让贾斯伯喝下去。或许还来的及」
「啊、呜、法咿！」 (注:后面的法咿，是fire这个英文的破音)
法咿！ 是要战斗的意思吗？  nbsp;一瞬间阿一是这么觉得，但那只是看起来有点痛就弯起来的嘴角来看只是咬到而已吧。即使诺卡莉坐在头上都没有很动摇，莉丝蒂就只有一瞬间以注入了强烈感情的眼神望了一眼阿一，就立刻转过身衝向贾斯伯了。
果然，很有毅力啊……阿一的脸上微微地浮现出笑容，就和光辉肩并肩站著了。
『异界的战士大人，感谢你们。烦请――』
收到来自〝乐园之主〟大大地感谢之情的话语。但是，很快地就无视它，阿一便睥睨起乱糟糟地在集中起来的机兵部队。
「南云」
「啊？」
向静静地在搭话的光辉，阿一回以听上去很不高兴的声音。
「今天，这天的魔王的武勇传，我会说给缪酱听的喔」
帮助小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阿一拔拔肯定是不会特意讲给爱女听的吧。但是，心裡觉得那孩子会想知道。
对那孩子来说，南云一是无敌的魔王英雄，所以，你的爸爸，就做了在过去为了所做的那样，又拯救了小小的生命了喔。
超越了　合理性、効率、优先顺位，以及自己的判断基准去拯救了某个人性命。那么，应该就会得到来自爱女的称讚和受尊敬的夸奖。
（嘛，那种事情应该早就有过了吧）
就这样，当光辉不禁就流露出笑容来的时候，
「……天之河」
「嗯？」
「姑且你要小心误射啊」
「什么意思！？」
「还有，你敢接近缪就会误射」
「有这种误射！？ 那明显是狙撃了吧！？」
「你这个抖M的勇者」
「给我适可而止，不要把我当成抖M看待了好吗！」
原本有著平稳文静气息的光辉在怒气的影响下被冲昏头了。同时，阿一也同样不高兴到了MAX！ 显现出这种情况。
在紧迫的战场上面对不懂得看气氛的互动，机兵部队就像是回过神来一样做出行动了。
然后，有如先发制人一样，就遭到连机械的高性能感测器都捕捉不到的神速的枪撃和斩撃，各自破坏掉六架的机兵。
「姑且就先来清场吧。不要扯后腿了喔，勇者」
「你才是……别误射啊，魔王」
超过百架的机兵部队――对上的是魔王和勇者。
在下界的最下层内，前所未闻的战斗开始了。




◎8魔王＆勇者编 只有六发的话就会误射
『我会替你们製造逃跑的间隙。现在就请稍微争取一下时间！』
「要是自爆就麻烦了啊」
『请放心。虽然范围有限定，但在这边自爆就能造成妨碍了』
「把那些傢伙重迭起来。这样就不必客气了」
听到〝乐园之主〟的话，就使得阿一的嘴角浮现出冷笑。接著在做出「艾卡莉、诺卡莉。把废料都用上随时去补强路障」的指示同时――自己拉开开战的序幕了。
双手从交叉起来的状态下，如打开扇子一样横扫开来。就这样看似夸张却很正确地，就把刚才打算要朝这边进行射击十二架卫机兵的头部给打爆了。
就在发出随时都会瞄准好的乾笑声的同时，光辉也抜刀一闪。在连拔刀都看不见的神速斩撃下，就使得踏进三十米内に所有敌人都一刀两断了。
「……果然不是我看错了啊」
包括贯穿了刚才的在空中的空机兵在内，阿一似乎就用目视捕捉到从拔刀到收刀的刹那之间有伸长出去圣剑。
如弹射一样取下多纳＆修拉克的弹舱，换上从大衣内侧已经装填完毕的弹舱同时，就用很感兴趣的斜视看了过去。
「说起来形状也从剑变成刀了啊」
「与其说是变化成我需要的形状，不如说我是把用法的印象传递出去而已」
「嘿……」
空机兵部队组成编队袭击而来。不靠近地在警戒著光辉的剑，便维持著足够的高度降下了步枪弹的豪雨。而且，要是阿一的枪口对准过去，还会即时地去计算弹道立刻展开随机闪避行动。
学习能力应该很高吧。因此，阿一便一边以最小的动作在避开步枪弹，一边些微地去修正位置并同时扣下多纳＆修拉克的板机。
顿时，就让应该是在空中採取闪避行动的空机兵陆陆续续爆头了。
――枪技　多角射击
不仅是利用了牆壁和地面的单纯跳弹射撃，更还是会使子弹与子弹产生碰撞来改变轨道并射穿敌人的魔王絶技。自己发射出去的子弹，如理所当然地会去利用空机兵刚射击出去的步枪弹来改变角度，去射穿敌人的未来位置。
「难道具有自我意识？」
「……虽然我没有明确听见声音，但我是这么认为」
光辉避开来自卫机兵扫射。但是雷射的数量惊人，彷彿就像是青白色的枪阵。避不开的，光辉就会用圣剑的剑腹偏转处理。
看上去是联钢铁都能打出洞来的热射线，异世界的圣剑却能无伤很出色地偏转掉。
并且，牢固的圣剑还会依照使用者的期望就这么无伤地把趁隙蜂拥而至的突机兵的高热剑给偏移开来。光辉瞬间反手一握，就这样如流水一样斩裂突机兵了。
――八重樫流刀术　音刃流
宛如流水一样流转在突机兵的攻撃之间，光辉前进数步之后，它们便滑溜地一斜崩倒了。
攻撃与防御几乎是在同时被实行起来的巧妙剑术，每重複一次就会更加精准，给人有一种彷彿就像是突机兵是被自己给砍了的错觉。
「没错吧？ 伙伴」
伙伴寄宿著意识。挥动圣剑的同时，光辉便用确信和平稳的表情询问了。感觉肯定是用闪烁或是明灭在「没错喔」地回应著。
「连一句话不说不是吗」
「咦！？」
被圣剑给无视了的勇者，就出现在那裡。显露出有些动摇的模样。话虽如此，现在的光辉，是不可能会天真到因此打乱动作的。
面对空机兵来自远方的步枪弹狙撃，就让刀刃对准过去。只是，不是砍过去。而是有看到突机兵就从视界的角落同时发动攻撃。
所以，省去麻烦。
当独特的摩擦声响起后不久，突机兵的头部就爆炸了。透过要对光辉进行狙撃的空机兵的步枪弹。
挡下敌人的攻撃，几乎同时就利用了敌人的攻击以不是剑击的〝音刃流〟进行反击，这是光辉于刚才在此地所创造出来的技能，能够挡下飞过来的步枪弹，去瞄准打中突机兵。
如果要命名会取名，
――八重樫流刀术　派生奥义　音刃流・逆波
这不是偶然，就像是要证明已经是往技能昇华一样，便尽数把陆续飞来的集中的狙撃返还给空机兵们并射穿。
面对这个能将轻易就能超越音速并且是藉由狙击飞过来的物体，以彼物还诸彼身这种超越人类范畴之外的绝技，一瞬间，就使得敌人的动作都停下了。就像是连机械都会感到惊愕而变得呆然一样。
阿一没有放过这个致命的间隙，以枪撃和手榴弹一口气破坏了近二十架。虽然因此使得机兵们都回过神来，但空机兵的狙撃却停下了。是理解到只会被反利用吧。
但是，与「嚯」这种微微感到佩服的声音同时……
「天之河，背后，屋顶上」
「嗯？ 哇っ！？」
从正侧面被发射出去的就是多纳的一撃。
面对意外的友军支援使光辉不禁就发出悲鸣，可是，即便如此他都还是有好好地挡下并把攻击回敬给躲在自己背后屋顶上的敌人。
居然，会有子弹就来自不同方向的枪口发出来，还令人想像不到会以几乎是直角转弯飞过来吧。探出头来的卫机兵就在连闪避行动都做不出来之下遭到射穿，就这么从屋顶上跌落下来了。
自己的技能很快就被利用，虽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很厉害，但也很令人想发出抗议。
「南云！ 不要这么突然好不好！ 打中了怎么办！」
「打中就打中啊」
「这不是那种时候该说的话！」
就连在进行你一言我一语的同时，魔王和勇者就施以让对方无法预测弹道的即时的联手技在一扫绕到背后去的敌人。
而，这时候重机兵们才刚刚上演完登场与退场同时发生的状况时，就出现其他的重机兵撞破建筑物衝过来了。格林机枪的淫威就朝两人袭击而去。
阿一和光辉就以朝左右两边分开来的方式横跳开来闪避了。两手的格林机枪，各自在追逐著光辉和阿一。射在地面上的子弹，就如死神的足迹一样在刨开地面。
（原来如此。被机枪射击，就是这种感觉啊）
有了一种被回以自己在做的事情的感觉。非常令不快。更不知何谓打脸。
将不快转换成杀意，眯起眼来。时间的流动速度就像是变慢了一样在注视著重机兵。有著等同战车的重装甲。就算使用手持式的山寨穿甲弹手在没有电磁加速的情况下是很难贯穿的吧。
但是，即便如此，阿一都还是处在横跳的状态扣下修拉克的板机了。不给予光辉以伸长出去的刀，给砍到的时间。因为，这个猎物是我要杀的。
随即，就像是慢了一拍一样的一发枪声就迴盪开来了。
一个旋转，採取了受身站起来的同时，头部上出现一个洞来的重机兵就无力地瘫倒下来了。
「果然很硬。但是，射三下够了」
自言自语的同时弹舱便弹起，接著六发份量的空弹壳就在空中飞舞了。
――枪技　精密射撃
没错，只听得出来是一发枪声，但其实是六发同时射击所产生的错觉，可以说是快速射击的证明。而且，还是在几乎不到几釐米的误差下朝同一个地方，几乎同时命中，。这可以说，是以一瞬间的六连撃来解决威力不足的问题。
卫机兵的枪口，就朝才刚站起来的阿一对准过去。用脚画出一个圆翻身避开从别的方向袭击而来雷射同时，让多纳的枪口如侧投一样滑动起来。
就在沿著移动的轨迹成放射状被发射出去子弹贯穿了敌人的时候，修拉克的弹舱就像抚过弹带一样转动起来了。被收纳在弹带上的子弹在被大拇指弹起来的情况下，如机械一样地正确朝弹舱内被装入进去了。
就在子弹被修拉克吐出去，以跳弹在射穿複数的卫机兵时，多纳的再次装填完成了。
枪手最大的弱点就是〝弹药用尽〟，但透过双枪的交互的攻撃＆神业进行再装填就能不漏失一秒进行连撃。
并且，就算突机兵透过牺牲同伴才有办法进行肉搏也一样，一切的高热剑在亚赞奇姆的强度面前就会品尝到败北而不会到达肉体，就被多纳＆修拉克的枪身或是义手的盾给挡下。
「和使徒相比简直就是在玩游戏的等级啊」
被施展出去的双剑技也一样，在透过双枪所展现出来的进战枪械格斗术面前都会遭到无情的批判。
现在也同样，变成死士想办法要妨碍再装填的突机虽然不断在衝过来，但都被从义手的铁靠山＆从手肘被发射出去的霰弹――山寨八极拳　似是而非的顶肘――藉此使腹部被化为粉尘，一边将友军捲入进去的同时进行破坏。
有一双眼睛专注地在注视著那样的景象。
「好厉害……」
就是莉丝蒂。人就从使用了蜘蛛丝和瓦砾及机兵残骸所製作出来的障碍物的深处内，双眼发光在看著阿一的背影。
让贾斯伯喝下所有拿到的恢复药后，她就甩开因为很危险打算要把她给抱起来的明蒂，就从要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垃圾堆的缝隙在窥视外面的情况。
坐在左右边肩膀上的艾卡莉＆诺卡莉就「「兹 兹！！」」地摆著万岁的姿势。「对呀！ 对呀！」「我的主人很厉害吧！ 比勇者更甚！」如像这样在说著。
「嗯，最厉害了」
「莉丝蒂！？ 你和谁说话！？」
面对明蒂小姐从背后用力地在把人拉过去，莉丝蒂酱，意外地就以很强的握力抓住障碍物在抵抗著。似乎很想看阿一的样子。
话虽如此，会有危险是一定的，这种情况，明蒂小姐是正确的。下个瞬间，就被证明了。
是新的重机兵。那一架，就用双手的格林机枪试图要粉碎阿一，同时还从背部叩咚一声展开了一把枪。看样子似乎是装备了突击步枪等级的步枪。其枪口，是偶然呢还是要狙击呢，从瓦砾的缝隙中捕捉到在窥视著的莉丝蒂。
这时候为时已晚。与强烈的连续闪光一起必杀的弹头就出现在莉丝蒂的眼前――
「面对我还能视若无睹，是很从容？」
莉丝地不禁就对视线的前方所产生的火花和衝撃闭上眼睛了，但却被艾卡莉＆诺卡莉她们用前脚戳了戳脸颊而睁开了眼睛。
那个地方，就出现了额头上开出一个洞倒下来的重机兵，和枪口就朝它对准过去的多纳，并且就在修拉克的后面――人就朝莉丝蒂的方向看过去的阿一。
莉丝蒂不明白。居然，对重机兵进行三次连续精密射撃的同时，用看都不往背后看的子弹击落了被连射出去的步枪弹。
但是，就连现在也一样视线的前方，可以看见被其他的重机兵发射出如豪雨一样的飞弹，看都不看就用单手击落下来的身影，就可以明白她有被保护著。
就在她让目光越来越闪亮，同样也有察觉到的明蒂小姐也让目光有点闪耀起来的时候，用义手上的装置所射出去的子弹，在不经意的神记下进行弹指空中再装填的阿一，转头送来视线了。
一瞬间，莉丝蒂明白了。被传达「躲好很危险的」这个意思了。因此，很快地就点了点头坦率地退到后面去。明蒂显得很慌张，就像是硬拖一样不忘了要把人回收走。
「好孩子」
微微地笑了，看著与增加出来的废料成比例艾卡莉＆诺卡莉所拉出来了的更加蒂再填补起缝隙强化起障碍物。
只靠两个人就能应付所有敌人的攻击，原本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个障碍物，就算变得破破烂烂都能马上用废料补充重新强化。
但是……对方的数量众多。而且，明明当初就打倒了一半以上，但感觉数量并没有减少。恐怕，是増援陆续抵达了吧。
因此，虽说有魔王和勇者的防卫网，但两人的力量被大幅限制，会被突破也是时间问题，然后，那个时候终于到来了。
一架突机兵，就穿过两人的防卫网贴在障碍物上了。毫不犹豫就把高热剑插在同伴的残骸上，使插进去的地方就闪耀著灼热在熔解起来。
「啧。对斩撃还是衝撃都很强，对热源就很弱啊」
指的是蜘蛛丝。正在强化中，其证据就是能够覆盖过那热源的热显像，是作为刀刃使用等级的热所敌不过的。要是废料盾被突破的话，转眼间就能弄出一个洞来吧。
理所当然，阿一就试图要进行破坏但……
「！ 是新来的啊」
重机兵从上空掉落下来，在障碍物上发出轰鸣声落地了。艾卡莉＆诺卡莉的蜘蛛丝结界很柔软不是那种程度就能压垮的，但被阿一的枪击给挡下来却是事实。
一看过去，就知道上空中有三架空机兵就用钢丝在吊挂重机兵。看样子，如果前后左右的包围不够的话，就做出从正上面进行攻击也可以的判断。
被绑起来的重机兵陆陆续续就在降落在障碍物的上面。背上，还小心翼翼地背著突机兵。似乎要採取以重机兵防守的同时，突机兵去对障碍物进行破坏的作战。
就算击落在空中的数架，但以现在的阿一的攻撃都需要三发才能破坏掉一架重机兵。理所当然，就连现在的这个瞬间也在遭受著来自四周的攻撃，面对到物理上的应付不暇。
结果，又允许三架的重机兵和突机兵的落地了。再次被灼热之刃插入。
是想要量产砸嘴的状况。变成这样就要有魔力会枯竭的觉悟，这边也该拿出〝饮料〟来吗……就在要做这样的决定时，
「抱歉っ，我被拦阻了！ 南云降下来的傢伙！」
「你来晚了，混蛋」
从侧面衝过来的光辉，很快地就在障碍物上――就在重机兵和突机兵的中央落地了。
接著，鼓起气势。与直到刚才安静的剑撃不同放出了凶猛的一撃的横扫。爆炸声呼啸而过，贴在障碍物上的重机兵和突机兵全都呈放射状吹飞出去了。
「你，那个」
「啊啊，嗯。与其说习惯了形态变化，其实是可以分开来使用」
击落从上空降落下来进行强袭的机兵部队同时，阿一眯起眼来。
他的视线前面就是一把圣剑。原本是西洋剑的形状――不，是类似过去梅尔特・洛金斯所使用过的，近似于大剑的骑士剑形。
新加入进来的重机兵就用格林机枪，向在朝降落部队进行狙撃的阿一採取集中齐击。面对那射线，光辉，彷彿就像是回敬一样，尽可能成为阿一的盾介入进来了。
然后，没有避开的子弹风暴就把剑当成盾衝锋过去，就这么使用横扫的一撃把那架重机兵斩倒了。
并且，还把被一分为二的重机兵拿来当挡箭牌，从它的窜出来的突机兵，以及从左右和背后扑过来的突机兵，都聚集在同一个方向以横扫砍成两半了。
――王国骑士剑术　旋刃
这是用单手把横扫出去的剑，就这么在背后交给另一隻手，从同一个方向连续挥出横扫的技能。如旋风般的斩撃，及于前后左右的全方向。
没错，是过去，哈里希王国的骑士团的前前骑士团长梅尔特・洛金斯教给光辉的技能之一。是为了要打倒敌视且不服王国的人，更重要的是，那是擅长守护的最强骑士所直接传授的技能。
那么，在这个众多必须要守护起来的人们所在的战场，就不需要拘泥于刀。不论是八重樫流，还是王国的骑士剑术，都是光辉从每个自己所尊敬的人那边学来的力量。
就像是在证明这点，一看见卫机兵和重机兵的集中攻撃都把障碍物当成目标时光辉就猛然往后退回去，脚就沉沉地踩在地上摆好架式了。
非常威风凛凛。背后有必须保护的人且不退却的样子，对阿一来说就展现出与梅尔特・洛金斯的勇猛身影重合起来的样子。
紧接著，面对眼前被齐射出去的几十几百的死，光辉就让大剑化的圣剑旋转了。一瞬间就产生出轰然的暴风的旋转，就旁人来看如同是巨大的圆盾。
――王国骑士剑术　砦轮 (注:砦=寨。音同义同)
防御型的它，正是由大轮所形成的城寨。不论是子弹还是热线都没有区别，阻挡一切、反弹回去、偏移开来了。
「果然，很有意思啊」
就在光辉作为盾牌的时候，在他后面进行狙撃的阿一就在嘀咕著。
「刚才似乎被无视了，意识的沟通似乎没有问题吧？」
「你那种很像疯狂科学家在看著白老鼠的眼神虽然很令我在意，是啊。也可以传达给它一点想像――咦！？ 联繫又消失了！？」
「……还想说不会吧，应该是不会在对我做出『没有意识的喔』的强调吧？」
「怎、怎么可能……」
看见进行集中攻撃重机兵们都出现了一个洞倒下，光辉便把〝砦轮〟解除，终于连卫机兵的雷射都开始朝任意一处地方反射过去在打倒敌人，阿一也把注意力放在绕到背后去的敌人身上。
但是，视线就不停地在瞄著圣剑。
「之前摆弄圣剑的时候也是，并没有什么反应但……」
「你说过这是生鏽一样的东西吧。不会对圣剑的根基出手」
「啊啊。所以啊，天之河」
「嗯？」
「这次的战斗结束后，把圣剑借我。好想分解。每个部位」
「哎，没问题吧，那样子。……唉，如果能明白圣剑的种种――」
随即。圣剑就一闪ーーー发出光芒了。而且，很激烈地在明灭著。彷彿就像是「伙伴！ 你好过分！ 不只一次还两次，打算把我交给那个疯子！ 我断然拒绝！ 坚决反对！！」这样在说著一样。
又或是，阿一人在旁边反应就很迟钝就是，有著一股正屏住气息因为猛兽就在附近的兔子一样的感受吧……
总觉得有察觉到圣剑的感受的阿一和光辉就变得有点无言以对，一拍。
「它，绝对是有意识的吧」
「有喔」
透露出确信的话语る。圣剑先生，突然就像在说「啊，糟了！？」一样急忙就收起光芒，装作「自己，只是一把剑而已」的感觉。
阿一的眼神，变得越来越像是在看著白老鼠的疯子的眼神。而且，也是就像是发现了很有趣的玩具的小孩子的眼神。
「啊，放心吧，伙伴！ 我绝对不会把你交给魔王的！」
闪亮～～～
「光芒这么微弱是什么意思。以为自己被魔王给盯上的女主角吗」
话虽如此，也不能断言有说错，不如说是疯狂的魔王大人的伤心处。
就连在这么调侃著的时候也一样，敌人的増援都没有停止。阿一这边的但要变的很令人担忧了。
「乐园之主，还在吗？」
『请在坚持三十秒！』
「这样啊，天之河」
「了解了，南云。最后的衝刺了吧」
虽然没有配合光辉的话作为信号，但紧接著，敌阵也同样展开最后的衝刺了。
是以物量来形容的特攻。普通视连几个瞬间都无法承受得住的怒涛攻击――
「――〝限界突破〟」
「――〝限界突破〟」
斩切、斩切处理。
一发子弹就像是乒乓球一样在子弹间弹跳使其偏移轨道，并且射穿敌人。
雷射尽可能以外挂式的可变盾来防御，加上把被打入钢锚的重机兵如玩笑一样挥舞起来，即刻就化成超重量的连枷将蜂拥而至的敌人都整个打飞出去。
从大剑变成刀，又再次变回大剑。面对每个瞬间都在变化，每次战斗方法都会改变的极致剑撃，使机械的分析力完全追赶不上。
一靠近就会被砍，不接近承受下来的一切的攻撃会被反过来利用击穿友方的机兵。
就算进行饱和攻撃，全部都会被大剑所捲起来的暴风和如大车轮一样的盾反弹回去。
被投入进去的战力，已经超过三百。但是，两个人类岂止没有半点伤更是看不出疲惫，甚至来到这裡还使力量增大了。
事实上，阿一的剩馀弹药即将用尽，光辉是因为使用了身体强化的魔法魔力剩馀量减少相当多，虽然已经是处在越来越艰困的状态但……
对不知道这种情况的机兵一方来看，他们简直是不讲理的化身。是无法理解的异类。恶梦的显现。
因此，投入了。本来，上界的机兵，是不可能被派来到下界所发生的骚动中。
「啊？」
阿一的视野中映照出没有见过的机影。乍看之下是重机兵，但武装完全不同。两隻手拿著塔盾，双肩上扛著会误认成是战车砲的砲塔。
同时，
「那是！？」
光辉这边也注意到了。乍一看是空机兵，但背上揹著一具类似类似大型坦克的东西，武装是一把巨大的步枪。用两隻手抱在腰际的它，怎么看都太过眼熟正迸著电弧。
阿一以无言，进行足以贯穿重机兵三发会同时命中的精密射撃――这个数量的一倍，六发的精密射撃了。
但是，应该可以说是果然。上个时代的塔盾很有科幻SF世界的风格，盾牌的前方产生出一个类似力场的东西，把所有的子弹都挡下来了。
而，同时盾的重机兵就展开突进。一边发出地鸣一边就以远离笨重这个形容词的速度在逼近而来。而且，还就这么发射出双肩上的战车砲。
加上，新加入进来的空机兵也放出了如闪光一样的一撃。不出所料，那是电磁加速式的射撃――电磁砲。
在缓慢的世界中，阿一架起了多纳＆修拉克，立刻开枪了。各自三发被射出去的子弹，二发就在砲弹的下方连续命中。使其稍微使轨道往上方偏移。
光辉也一样，用拼命的模样进行极限的集中，忍受著手就快要完蛋一样的衝击很勉强地把电磁砲给成功偏移走了。
手臂整个麻掉，衝撃还使他头昏眼花。要是没有使用〝限界突破〟，而且没有一段距离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刚才的应招。就因为有这样的自觉，一看见空机兵要开始发射第二射就直冒出冷汗。
砲弹一边撒落衝撃一边擦过头顶，被偏移开来的电磁砲一击就让障碍物的一角和在它之后建筑物崩毁了。
整个身体沐浴在那阵爆风和衝撃波的同时，
（好应！）
（好远っ）
阿一是敌人的坚固，光辉是对伸手不及的远远距离，不由得吐露出恶言。
而且，面对逼近而来的威胁，二人意外地同时做出决断了。考虑到彼此的擅长与敌人的性能，现在，必须做最妥适的实行。
「天之河っ」
「南云っ」
向对方发出怒吼的同时，就往背后一绕。阿一升起电光，光辉则同时把圣剑收刀。
就这么背靠著背，宛如就像是映照在镜子裡一样勇者与魔王站立的位置完全改变了。®bsp;
必要的是比任何人要射出更快更远的一发。而且，要使出比一切都更加锋利的斩裂一撃。
「噢喔喔喔喔っ！！」
「哈啊啊啊啊啊っ！！」
发出裂帛的气势同时，鲜红色的闪光刹那间就射穿了要发射电磁砲的空机兵，伸长出去的纯白斩闪呈一字形把盾的重机兵一分为二了。
肃静的气氛流动著。面对就算派出更高阶的上界机兵也突破不了的事实，使机兵们难以攻破地停止了动作。
而，就在这时候，
『让大家久等了。我一共掌握了五架重机兵・空机兵。趁现在脱离！ 在你们拉开距离后，我会让它们自爆！』
与〝乐园之主〟的声音响彻起来的同时，从侧面道路那裡就出现了五架的重机兵。是夺取了控制权吧。五架重机兵就朝友军展开格林机枪和飞弹的弹幕。空中也同样，空机兵展开缠斗了。
一确认到这种情况，艾卡莉＆诺卡莉就把蜘蛛丝的障碍物解开了。
接著便出现害怕模样的孩子们与眼神很坚毅的莉丝蒂，以及，取回意识藉由明蒂的肩膀站起来的贾斯伯的身影。
在那种情况下，只有莉丝蒂就带著闪闪发光的眼睛，朝阿一那边跑过去――
出现连续的枪声了！ 同时，也包含了光辉「哇！？」这种悲鸣。
「你、你干嘛啊，南云！」
「……抱歉，我误射了」
「你说谎！ 刚才，明明是用很苦涩的表情开枪的吧！ 我要是不档就会被打中耶！」
「讲那什么鬼话。我有确信会好好往敌人那边飞过去。实际上，就打倒偷偷靠近过人敌人……另外，我有在想要不要碰巧也来清算一下把背后交给勇者的黑历史、呢？ 真的喔？」
「想你个毛啊！ 话说回来，连开六枪都要呼咙过去！？」
「喏，我说过吧？ 〝如果只有六枪的话就会出现误射〟」
「……OK。放马过来吧，你这个该死的魔王っ！ 我可没那么简单就会死的喔！」
应该是紧迫的状况，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严肃不了。
不禁就停下脚步的莉丝蒂，便「这两个人，到底关係是好还是坏……」这么在心裡感到困惑并看著这群不可思议的人们。
话虽如此，托那种有如闹剧一样的气氛的福，贾斯伯一家的悲壮感和害怕似乎被稍微冲淡了。因此，
『我没办法撑太久！ 请快点移动！』
在那样的〝乐园之主〟就快要哭出来的号令下，身体就立刻动起来了。
「喂っ，你们！ 虽然能得救要感谢你们，但是要吵以后再吵！」
催促著孩子们衝入巷子的同时贾斯伯拼命地在诉说著。
阿一和光辉，相互看著彼此那苦涩的表情同时就担任起殿后的工作跟在最后面了。
「莉丝蒂酱。抱紧南云！ 能够控制住那条疯狗的就只有小孩子的纯真了！」
「谁是狗啊，你这傢伙。啊，好像又误射了」
「这傢伙没救了。不快点回去妻子～们的身边，就不知道在压力下会做出什么来！」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总之抱著阿一就对了这点是可以理解的，莉丝蒂酱就如她所愿蒂扑了过去。艾卡莉＆诺卡莉则很上手蒂就用丝固定在背上。
赶了一段时间的路。托〝乐园之主〟抢过来的重机兵和空机兵的福，没有看见追兵，阿一和光辉都用丝把脚步比较慢的孩子给固定起来扛著移动，争取出距离。
从进入到巷子裡后〝乐园之主〟就没有发出声音。虽然有说过通信一被监听就会被找出位置，不过，差不多就到了不引导就会迷路的时候。
就在这时候，就有东西打破建筑物的窗户滚了出来。是一颗篮球大小的金属球――不，是机械。单眼在放出光芒。
一瞬间，以为是新的机兵就使紧张感游动起来，
「初次见面，我就是〝乐园之主〟――不对，是战术支援型ＡＩ、Ｇ１０P５５－B４０９。请称呼我Ｇ１０。好了，往这边」
面对终于露面的〝乐园之主〟的真正面貌，使贾斯伯他们无言了。阿一和光辉则眯起眼来。
话虽如此，在眼前轻飘飘飘浮在空中「好了，快点！」这么在催促时，就无法在这裡进行问答只能等之后再继续了。
就这样，几分钟过后。
就在后方所发出来的巨大爆炸声下，阿一他们便再次消失在地下了。
就在阿一他们再次潜入地下的稍早之前。
在二人最初被召唤过来的那个地下空间内，显露出一架卫机兵的身影了。青白色的光芒就在房屋照射，慎重万分地连角落都不放过在调查著。
过了一会儿，在光线的照射下，那架卫机兵忽然就台起脸来，一边凝视著虚空一边――
『面对这么强大的战力，还能抵抗吗……』
对感到惊讶的事，自言自言了。
『没有数据的人类。奇怪的武装和力量。虽然为了分析而逐渐把战力都投入进去，但那却是令人难以理解又惊人的力量呢』
与Ｇ１０类似，但听起来就有明显的不同，还伴随著不快的声音。
『而且那个代码……果然倖存者……』
就连在自言自语的同时，卫机兵都还是回过头来慎重地在调查散落在地下空间内的残骸。
然后，终于是用单眼所照射出来的光线构筑出全息影像，就像在倒带一样，透过残骸的幻影将其恢复成原来的型态。
从爆炸的痕迹，残骸的形状去分析原本的型态，渐渐地就使召唤装置被组合起来。不久，在样貌几乎完全恢复时……
『这是……哎呀呀，居然是真的？ 空间转移系统……而且，不是纸上谈兵的异界转移？』
不断考察再考察，空气的震动逐渐在增强。卫机兵的声音裡参杂著兴奋，终于是发出了可以说是呵呵大笑听起来很愉快的声音了。
而，意外地笑声就停止了。
『居然，真的被逃掉了……有趣。真的』
卫机兵，就以看很有人类感的动作抱著胳膊，开始思考起什么。
『光是靠这些进行分析，配合过去的数据我也能构筑出系统吧。幸好，有回收到异界的人们所留下来未知能源和残渣……』
就这样，似乎得到的就是……
『很好。那么，就来进行时隔了二百年的战争吧。异界人就用异界的人去针对。已知的异界的。……呵呵，好像会很开心』
消除掉被重新构筑出来的召唤装置的全息影像。突然，就回到往常的黑暗了。
在那样的黑暗之中，青白色的单眼的光芒就像是鬼火一样摇曳了。伴随著微弱的嘲笑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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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到地面下的阿一他们，一段时间裡，就除了年少组以外都必须要狭窄的地下道内半蹲著前进。
用单眼灯在照亮四周，默默持续前进在几乎可以说是洞穴的粗製地下道裡，就在差不多快要感到意志消沉的时候，道路终于变宽了。
Ｇ１０的照明摇曳地往四周移动过去。看见被照亮的空间，使贾斯伯他们看起来很不安地依偎在一起，而阿一和光辉则是大吃一惊。
「地下铁吗？」
「是上下……两条的轨道，对吧」
宽度十米左右。四方被类似混凝土的材料固定起来，到处都有裂痕劣化的很厉害。地面上两条、天花板上两条的轨道，就像是往左右两边不知会延伸到哪裡去一样在暗色延伸著。
那条轨道的宽度很奇怪。宽度是地球上所无法比拟的远。如果不是宽得吓人的车辆，就会如光辉所推测的那样推测通，是以上下的轨道包夹起来的形式去想像会比较妥当吧。
「都市的下面有这样的空间啊……」
「总觉得……毛毛的呢」
贾斯伯和明蒂就像是在庇护孩子们一样拥抱著，用不断在增加不安的眼神不慌不忙地望向左右的黑暗――地下道的深处。的确，没有半点照明黑漆漆的地下，就彷彿是一隻张开大口要把自己吞进去的怪物非常令人毛骨悚然。
紧紧地贴在阿一的背上不离开的莉丝蒂，更用了一层的力气紧抓著。虽然她是个有勇气的孩子，但面对全黑的地下还是还是会害怕的样子。坐在微微地在颤抖著的她的肩上的艾卡莉和诺卡莉，就用前脚在安抚著。
Ｇ１０说话了。不是直接在脑内响彻起来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声音，而是来自金属球体以直接震动空气的方式所发出来的声音。
「就如异界的两位所说的那样，这裡就是过去的地下铁」
向一边用单眼在发光，一边摇摇晃晃蒂往左边那条路而去的Ｇ１０，阿一他们也继续往下说了。
「统一都市赫利欧斯、学问都市佛尔辛、海洋管理都市劳特、大地管理都市埃伦兹、天空管理都市多洛米欧、圣地夏亚，以及……和平都市戈尔多蓝」
这条地下铁，就是连接承诺了过去的世界要和平与繁荣的七个都市的道路之一。这么说明著的Ｇ１０的声音，就交杂著听起来很怀念，又很悲伤，且像是珍爱的宝物一样感情。
「那已经是二百年以前的事了。世界就因为一个人类的无聊的慾望而被战火所包围，而且那个慾望还被继承下来了――要直到母体被破坏掉」
「为っ、为什么母体会出现！？ 母体是人类的守护者――」
「才不是守护者！！！ 那傢伙才是っ、那傢伙才是人类的宿敌っ！！」
贾斯伯闭口不语了。也无法反驳。相对地，Ｇ１０如雷一样在地下空间响彻开来的声音，就就充满了愤怒和憎恨与懊悔。
原本它就有不认为会是机械所会有的丰富感情，即便是对解人工智能(ＡＩ)有一定程度了解的阿一和光辉，都不禁互看了彼此在对ＡＩ感到怀疑，那就是它有著强烈的感情。
面对飘浮在空中不动的Ｇ１０，使孩子们的恐惧就变得更加严重。就连贾斯伯和明蒂也都被气势威慑住而停下脚步，而光辉则眯起眼来。
被莉丝蒂那双抓著肩膀的小手紧紧地一个用力，阿一就叹气了。轻轻地拍了拍莉丝蒂的手同时，就用轻鬆的语调说话了。
「你这么有活力真是太好了。而且，脚步虽然停下来了，差不多该可以带我们去藏身处了吧？ 好了。时间有限。喏，快点吧！！」
Ｇ１０的单眼一闪一闪地在明灭著。让贾斯伯他们的眼睛都睁不开来。
他们在想什么呢，心声就由光辉代替他们说出来了。
「你好厉害啊，南云。完全不看气氛还傍若无人，心臓还跟钢铁一样的强啊」
Ｇ１０桑，激烈地在一闪一闪！ 贾斯伯他们也激烈地在点了点头。 (注:G10，就说话上来看比较偏女性。这边先用"桑"顶著之后有确定性别再更改)
「母体不可能没掌握到这座地下铁的存在。在这种地方这么大声做什么」
原来如此，论点正确。
「还有，我累了。想快点休息」
原来如此，这似乎是真心话。不把那如波涛一样的感情当一回事，阿一先生的不快眼神便刺向了G１０。
「Ｇ１０，不快点带路的话――」
「不、不做会怎样？」
「我就会把你适度分解掉，再次组装起来『咦？ 总觉得螺丝有多出来耶……』会这样喔」
「感觉好恐怖！？　对机械来说是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吧！？」
「不愧是，南云。满脑子都装著对方最讨厌的事情的恶魔点子，头上要是有根螺丝确实会有这种感觉吧」 (注:最后一句头のネジが実にあれな感じだ，是出自洋介犬的作品外れたみんなの头のねじ。以台湾话来说就是螺丝鬆了，鬆了之后行为就会改变)
「那是什么意思，喂」
莉丝蒂酱，朝著阿一的后脑勺投以看起来很担心的视线。用小手在阿一的头髮。……嗯，放心，头上的螺丝不会鬆掉的……应该。
G１０像是振作起来一样让单眼明灭了。虽然魔王很不会看气氛，但应该要安静迅速的移动也很合理。
是有想到自己的情况太激动了，从那之后就默默地加快脚步了。
路上有无数的分岔路。也有切换轨道的节点，看样子不只连接了七座都市，在这座戈尔多蓝的地下似乎铺有如蜘蛛网一样的地下铁道网。
只是，和地球的地下铁不同点在于，岔道上下都分岔点。不是单纯的上下两条铁轨。不只铁轨，就连地面上的东西都有类似轨道和斜坡可以下上移动，不论上面或下面都很多都沿续在地下道内。
正可以称为是，迷宫的立体地下道。可是，G１０能够丝毫不迷路地在那样的道路上进行前导。
不仅如此，还有微微塌陷下去的地面有个类似人孔一样的洞穴，图出来的管路和积水的地方等等，都有担心到孩子们而细心地提醒。
让人感觉得出来，那就像是单纯已经是把地图都掌握住，也走过很多次连牆壁上的伤痕都知道一样，用一种〝熟悉〟的感觉在带路。
然后就在地下铁内前进，途中，通过被伪装起来的门进到洞窟一样的地方，再往被隐藏起来的洞窟……反覆这样了很多次。
就在走了大约三十分钟的时候，G１０终于停下来了。
「就是这裡。再等一下下」
这么说著说著，G１０就往堆积如山类似废弃物堆置场的深处而去。就在感觉突然有听到一阵哔哔哔的电子音效时，随即，垃圾山就想起运转声了。
站起来的是一台四隻手四隻脚的机器人。一瞬间，紧张感便蔓延开来，但它一目了然并不是机兵。
因为，那台机器人的动作很不自然，身上满是铁鏽和髒污，很明显是收集来破铜烂铁强行做出来的，外观几乎破烂无比。
「这是我製作出来工作用的机械S１。因为是用废料当材料所以外表很丑，就是如此也已经运作了两百年了喔」
当然，每次坏掉都会利用废料……趁不是很有意在听G１０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台工作用的机械就把手插进垃圾山裡，然后就和刚才一样像是和某种东西接续起来一样响起电子音效了。
一拍之后，整座垃圾山就一边响起金属声一边在鸣动，连动的同时就开始製作出鑽头了。
「不真正启动S１就没办法开路。强行将废料解除之后就会和一起启动安装好的炸药」
「虽然是二百年的东西却是藏身处啊。认识到你的存在的现在，就只能祈祷不会启动了」
「……是啊」
流露出忧虑并肯定了阿一的话同时，G１０就进入到垃圾山的鑽头裡了。
深处的地面上有一扇金属门。G１０从机体上蜿蜒地伸出一条金属电缆，前端一与门的控制台接续时就响起电子音效，接著就发出叩咚这种开锁一样的声音。
当S１把门抬起来后，那裡就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阶梯。
往下而去的阶梯没有很深，走过去就连向一条笔直的窄路。忽然，一道光线就照在天花板上照出了深处的金属门。
S１关闭了头顶上的门。可以听到垃圾山再次动起来的震动声。并且，就回到守门的工作上了吧。
「来这边。请好好休养身体和精神」
摇摇晃晃地漂浮著的同时G１０就把金属电缆往金属门旁边的控制台连接过去。
打开来的门的深处，就有著许多老旧的沙发和椅子、桌子，以及简易的床铺和被单，装有水的透明水槽和类似浄水装置的机械，还有大量被摆放在牆壁架上的罐头和――大量的武器及弹药。
「有一种简直就是反抗军的大本营的感觉啊」
某种意义上，无视了倒吸了一口气在对可以说是〝禁忌〟展覧会这种地方的贾斯伯他们，阿一就带著苦笑很快地就进到裡面了。
然后，在莉丝地从背上下来的同时，彷彿就像是房间的主人一样就在其中一套沙发上瘫坐下来了。莉丝地也学他，很快地就在阿一的双腿之间瘫坐下来。
看到那个好笑的模样，使贾斯伯他们也有点从容地陆续就往沙发坐下来了。
这么说起来，面对怒涛的展开和生命的危机，以及看不见未来的逃亡剧果然是感到疲惫了吧。疲劳就像是突然涌现出来似的，任谁都大大地吐出了一口气。
「先来喝水和吃饭吧。不用客气，尽量吃」
Ｇ１０这么一说，在房间角落的类似微型吊车的机器人就动起来了。而且还从壁架上拿起罐头，放在准备好的檯子上，快速地把现有人数份的杯子倒满水，履带就动起来在配起膳来。
「……那个，Ｇ１０桑。这难道是，二百年前的罐头吗？」 (注:正常罐头没凸起，过了安全保存期都还是可以吃。有些罐头的材质和抽真空的关係是可以保存很久)
光辉拿起一个罐头的同时，就用很微妙的表情询问起来。原来如此，这是最令人担忧的。虽然罐头并没有腐烂的味道，但很开心地拿起罐头的贾斯伯他们就带著笑容愣住了。
「异界的战士大人。对我不需要使用敬语和礼貌性的用词」
「啊、嗯。那么，我就和光辉一样就行了啊。要称呼我为异界的战士，就叫我南云。看是要叫南云还是阿一都可以吧？」
阿一虽然抱著胳膊闭著眼睛，但看的出来还有意识。并没有反驳就是没问题吧，Ｇ１０在回答了一句「我很荣幸」表示答应的同时，就回答问题了。
「我会回答各位的问题，嗯，当然，那些是二百年前的东西」
所有人，都悄悄地把罐头放回到桌上……
「但是，请放心。藉由当时的技术罐子的材质与特殊加工实现了永久保存。味道和品质我保证都具有当年的水准」
「那、那真是厉害啊……」
保存的技术能力，还远远超越了地球。在人类被逼入绝境之前，好像就发展出超越地球的文明了。
光辉战战兢兢地，率先嚐试起来。罐头内似乎是某种醃製肉。用地球上的形容词来描述口感会很接近〝烤鸡罐头〟。
在贾斯伯他们注视著的时候，把内容物不明的肉吃进嘴裡的光辉……
「啊，还蛮好吃的」
酱汁甜甜辣辣的，有好好炖煮过的样子味道有渗透到肉裡面，咬下去还有肉香味……把这种试吃的心得传达出去时，就像是条件反射一样就响彻起无数的腹鸣声了。
贾斯伯他们也拿起罐头，陆续吃了起来发出「好吃ーーっ」的声音。孩子们就像一隻隻飢饿的野兽开始大快朵颐了。水也很新鲜，有点冰凉还很好喝。
一段时间裡，一行人都没有说话埋首在虽然是两百年的东西却还是把它给吃下肚的作业中。阿一也同样，坐立不安地在吃饭。
莉丝蒂酱，是在对被救了的一事在回礼吧，用汤匙挖起了满满一匙自己那份有酱汁的肉给阿一，回过头把东西递过去。
然后，突然间东西就掉了。就掉在阿一的战术背心上。肉滚动起来，就这么滑～～呀地连裤子也弄髒了。
「……」
「……」
最终，两人就无言地在注视著掉在多纳的枪套上的肉一段时间。
莉丝蒂酱抖动地在发抖了。一把脸抬起来时眼泪就快要流出来。
「对不起……」
「哎呀，你的心意我收下了。谢谢」
夹起肉来就往嘴裡一塞，接著就朝艾卡莉小姐弹了一个响指。这么一来，艾卡莉小姐就从嘴裡朝污渍喷出雾一样的东西，并且编织出一条迷你手帕迅速地在把髒污给去除掉。这是阿剌克涅系列所拥有的一项便利机能――〝去除污渍〟。
莉丝蒂酱，就因为太过在意阿一而使吃饭的手变得很危险，所以阿一便手把手地在喂饭了。
来回张望了那个情况的同时，光辉就在心裡自言自语起来。
（真的，是个当父亲的人啊）
一去想像当自己在托塔斯流浪的时候，阿一在日本过日子的情况时是在欣慰还是在羡慕呢，光辉的表情就变得难以形容了。
然后，就在他专注地在注视著阿一所流露出来的父亲氛围时，Ｇ１０便投以低沉的声音了。
「……真的很抱歉。把你们叫来这个世界……」
「……」
阿一什么都没有回答。吃完饭后，就深深地坐在沙发上，抱起胳膊，再次阖上眼睛了。是为了专心恢复，又或是要把各种外来的事情都屏除在外的样子。
贾斯伯他们也都吃完饭，虽然还稍微沉浸在第一次所感受到可以吃饱饭的感觉哩，但在阿一那拒人于门外的气氛，和Ｇ１０的沉闷气氛下，就浑身感到坐立难安了。
应该说，是代替他们吧。光辉开口了。
「Ｇ１０。是不是该把事情都告诉我们了吧？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召唤我们？ 想对贾斯伯他们怎样？」
Ｇ１０让单眼明灭起来。好像在整理应该怎么回答。
这时候，阿一就微微地睁开一隻眼睛，冷冷地看向光辉并说话了。好像是确信会他会如何回答一样。
「天之河。去听那些事能怎样？ 确保住电力就回去――为此的必要情报，就只有发电施设的位置，和去到那地方有哪些敌方战力吧？」
光辉也同样，笔直地回看阿一了。不受动摇，还伴随著带有热意的眼神。
「我不这么认为。为了特殊情况，我想要有个做出决定来的判断依据」
「特殊情况？ 是回不去的情况吗？」
「不是……我说，南云。你，是怎么看Ｇ１０的？」
「……」
阿一没有回答。与光辉眼睛裡的热意成反比例，阿一的眼睛裡的冷彻也在增加。看见那种眼神，不论是Ｇ１０还是贾斯伯他们都屏息了。
「如果要打开传送门……就要破坏掉Ｇ１０吗，就算不用那么做，是不是也要强行把人带走？ 为了不会被再次随意召唤」
「！？」
惊愕到颤抖的是Ｇ１０。阿一静静地在凝视著光辉。光辉也同样，静静地继续说下去。
「我，说过了吧？ Ｇ１０的事，我不认为他是恶意的存在。我有感受到切实，拼命，在求助的感觉」
「那又如何？ 优先顺位不同吧」
「是啊，是都一样。对・我・来・说・的是重要性的顺序」
「……对你来说，是吗」
明快地点了点头，光辉就让视线往口水就梗在喉咙上的Ｇ１０和贾斯伯他们看去。
「Ｇ１０，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的慾望才去利用贾斯伯他们，并要利用我们的话，就算了。只有贾斯伯他们我要带他们回到我们的世界，就算能带回去，我想也要坦率地去感谢南云。但是，不是这样的话……我要必须要去了解」
Ｇ１０是因为什么事情，和什么想法才去利用贾斯伯他们，把光辉他们给召唤过来的呢。对此，光辉就必须要做出决断。
「总使，要和你敌对，我都会保护Ｇ１０。赌上我的信念」
「……」
在决定要报上勇者的名字时，觉悟和信念就已经在心裡决定下来了。直感，有感受到某个人在求救声音。那么，不管怎样都必须要去了解。不能什么都不明白便随波逐流。
阿一和光辉的视线，已经如同是在互瞪那样。可以感受到气氛很紧张，还伴随著一股物理上的压迫感。
但是，光辉这边很意外地鬆开力量了。皱著八字眉，用很为难的表情说起话来。
「认为它是个麻烦人物。连我自己都这么认为。把你捲进来，真的很抱歉」
阿一，一段时间裡都在凝视著低下头来的光辉。莉丝蒂，则不慌不忙地将视线转向阿一和光辉。看起来很担心。
叹了一口气。为了让莉丝蒂放心拍了拍她的头，阿一就「算了，都变成这样了」这么地用吃惊的声音嘀咕了。似乎，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展开。
「够了，不用再为了那件事道歉了。我说过不是被捲入，而是自己跳进来吧？ 也就是说，我人会在这裡也是我自己的决定所出现的结果」
「南云……」
「但是啊，天之河。在我的推测中，不论是Ｇ１０抱持的事情，还是心愿，都会非常棘手。你就不要去问，就用某种方法去毁掉召唤手段会比较好，不然会后悔的喔」
「不管怎样，会后悔的都是我。但是我绝对不要继续无知下去，什么都不选择而感到后悔。不要，再有第二次了」
「……是吗。那就随便你吧」
阿一阖上眼。事情好像结束了吧。气氛不再冰冷，变得很放鬆的样子。是专心在恢复吧。
是睡著了吗？ 莉丝蒂虽然在戳著阿一的脸颊，但那隻手马上就被抓住，人被从后面抱住了。
姑且，有轻轻拍了拍莉丝蒂的手在逗她，打算就保持清醒在听人说话吧。
光辉微微地浮现出微笑，就把视线移向Ｇ１０了。
「Ｇ１０。我希望你这整件事」
「……我明白了」
是掺杂了感谢与歉意的複杂声音。
就这样，孕育出如此丰富感情的ＡＩ，就开始静静地道出其人生可以称为是世界的歴史、真相了。
「二百年前，人类曾歌颂过歴史上最高的繁荣与和平」
科学技术很发达的这个世界，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能够管理一个星球的水准。
是包含了刚才Ｇ１０提到的七座都市在内，海洋管理都市劳德、大地管理都市艾伦兹、天空管理都市多洛米欧，就如那名称所描述的那样，能够控制海洋与陆地及天空的自然环境。
结果，就鲜少会发生海啸、地震、暴风雨等的自然灾害、海水的水位和温度的调整、作物的生长调整，以及控制一定程度的天候，成功使人类可以维持住最适合自己的环境。
另外，长期受惠于世界性的环境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知不觉就没有了国家的分别，人类就在统一都市赫利欧斯――民主主义的原则下，汇集了许多行政机关的世界中枢的都市――的政治下，便从巨大的纷争中远离了。
由于不致力于战争，在技术的发展上就能大量地投入人材和素材，为此，都市――学问都市佛尔心就被建立起来了。
「过去，曾作为军事据点的戈尔多蓝之所以会被称为〝和平都市〟，就是在原本的意义上这座都市并非是一座要维持和平的都市，而是有著没有军事活动的一种讽刺」
统一军的活动，一方面是进行如同警察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应付人口过于稠密而增加的人类领域――也就是说，出入宇宙的调査、还在建设殖民地中可以移住过去的惑星改造。
没错，这个世界，已经实现了在限定的范围内可以进出宇宙的行为。
这项科学技术的进歩，理所当然，也就伴随了进行辅助的高度知性――ＡＩ的发展。
「刚才，我有自称自己是战术支援ＡＩ，但原本製造出来的目的是要支援调査船的管理」
「那个，也就是说Ｇ１０是探索宇宙的宇宙船吗？」
「因为可以换成到进行其他目的用的船隻，所以严格来说是不同的，但大致上，这么理解是没问题的」
当的是科幻世界啊，光辉一边回忆起看过的电影裡宇宙船的船长在和ＡＩ对话的场景一边点头了。
贾斯伯他们，则因为事情太过庞大而是头上浮现出大量的〝？〟，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尽可能地解释给他们听的同时，Ｇ１０则继续在推进话题。
人类的繁荣和长期维持和平的日子――结束了。
「诞生了一名天才。名字，就叫做史托尔・哈登。他，在各种领域中发挥出旷世奇才的才能了。年仅十八歳就被称做是世界最强的头脑」
Ｇ１０就像是要把庞大的感情给压抑下来一样沉默下来，一拍。
「而且，哈登，正是创造出母体的亲生父母」
母体的规格，就是具有以当时最强等级的ＡＩ的好几倍为傲。其处理能力任谁都必须要致意。
更重要的是拥有划时代的〝情绪〟了。以前的ＡＩ虽然也能将模拟出来的情绪给表现出来，但那倒底只是根据资料而产生的条件反应。
但是，哈登所创造出来的母体，就有萌生出确实的情绪，以及培养它的能力。
那项理论眨眼睛就被世界所称讚，往后，所有的ＡＩ中都有搭载同样的系统。Ｇ１０也一样，是自母体诞生以来被製造出来的ＡＩ。
「也有母体的辅助，使哈登陆陆续续发表出新的理论、划时代的发明。人类，对他很期待。人类更进一步的跃进，会与他同在。哈灯会带著人们前往新的舞台」
「但是，事情不是那样？」
「是……」
是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哈登得到了巨大的能源。详细过程并没有清楚到最后的阶段。或许是从某个地方所得到的能源。
但是，那正是能够以个人供给整个世界的电力好几年的东西，能随意使用的能源存量很惊人。
这点，就点燃了他对支配、权力的慾望了。一瞬间就朝大火转变过去的野心，就使原本就很傲慢不顾他人感受的性格变得更加激烈了。
就这样，几经波折，他终于採取行动了。
最初，是靠偷偷製造出来的机械兵团和航空战舰而对圣地夏亚进行进攻与佔领。还屠杀了住在那裡的人们，与巡礼的人们。
哈登就用那场悲剧，向世界宣告。
自己，才是最适合统治世界的〝王〟。
「发动战争了啊……」
「是的。因为他祕密製造出来的众多兵器很凶恶，所以当初抱持了面对人多势众，他势单力薄马上就会被镇压了的这项乐观论，立刻就被打破了」
原本就是一个维持了好几百年的和平世界。所谓统一军只是徒有其名，由于被推进的裁军不可否认地就使军队整个变弱下来，哈登的兵器则反过来都是空间歪曲或是重力弹这些强力的东西。而且，还完美地运用了世界最强的ＡＩ母体。
「人类……输了吗」
「没有，虽然付出了许多的牺牲，但是我们打赢哈登了」
「诶？ 是这样吗？」
如果没有能够及于母体的ＡＩ的支援，靠数量去对抗就行了。原本，就是一人VS世界的构图。管理调査船的支援ＡＩ要是如Ｇ１０那样的ＡＩ有安装战术支援系统就能参与战争的话，数量的暴力这种効果就会变得更加显著，渐渐地就使形势倾斜了。
「没错，我们赢了。得到了无意义的胜利，一获得和平就开心的不得了」
「难道说……是母体？」
Ｇ１０的单眼明灭了。是表示肯定吧，但总有一种会使人脊背发凉感觉的光芒。
「母体，是最先得到情绪ＡＩ。而且，也是和就像是傲慢和野心的化身一样的男人一起存在的最高位ＡＩ」
母体，看著亲生父母而继承了。那份傲慢和野心。
「与哈登的战争，母体争取到时间了。是天才的同时哈登的战争还是有点性急，全部都是它故意提出来要以哈登自己为诱饵而把自己的计划给隐藏起来」
对母体来说哈登是唯一的危胁，就该让人类去收拾掉。趁这个时候整理好自己的盘面。那就是，孩子要超越父母的计画。
「注意到时，不管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了……」
母体就和哈登一起被破坏掉了。这个认知大错特错。
被破坏掉不过是被巧妙地未装好的终端。而且已经完美地配置好棋盘上的棋子的母体，就一口气将了一军。
移住过的惑星和殖民地陆续被居民破坏，舰队和兵器一类的东西不知不觉中就被处于支配底下的管制ＡＩ给背叛向人类露出獠牙，连那些ＡＩ们都在母体的手段下连同其他战力一起被处分掉了。
然后，本来就疲惫不堪的统一军，就在没能取回被抢走的战力的期间裡，在全新的敌军面前无能抵抗地被狩猎了。
「全新的敌人？」
「是的……指的就是〝侵略者〟」
贾斯伯以要踹翻椅子态势站起来大吼了。
「怎、怎么会……你在开玩笑吧！ 那个啊、连那个っ、侵略者都是――」
「是母体製造出来的〝机兵〟」
就在被告知出来的真相令众人都说不出话来的时候，Ｇ１０就把单眼移向阿一了。
「阿一大人似乎有预料了」
贾斯伯他们的视线都「不会吧」地往阿一身上集中过去。阿一耸了耸肩膀了。
「因为在地下遭到袭击时，袭撃的时机点太过巧合了吧。在贾斯伯的家被指定的时间点上，就几乎可以确定了」
「南云，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贾斯伯的脸会被划破就是被确定了吧？　你好好想想，天之河。和最初的机兵部队战斗时，贾斯伯在哪裡？」
「在哪裡……啊，我们就躲在瓦砾堆裡……」
「没错。在地下的战斗中如果脸被划伤，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侵略者。那么，母体和侵略者有关联就是必然的结论了吧？」
面对说了一句坐收巨大的渔翁之利且叹了一口气的阿一，任谁都说不出什么话来。
情绪这种感受一饱和，似乎就会在体内氾滥开来。这种涌上来的激烈感受找不到形容词可以形容，就只能像一隻不断在开口闭口寻求氧气的鱼一样。
正因为把对方当成是人类的守护者，但却是人类的宿敌……这种真相，实在难以接受，使贾斯伯拼命要挤出反驳的言论。
「等、等一下。但是，这也太奇怪了吧！ 因为，母体如果是哈登的同伴的话，是做什么才变成人类的守护者的！ 活下来的人应该都知道吧！」
要对此反驳的答案，就很简单了。
「真正的意义上，不会有活下来的人类」
「………………什么？」
「母体选上的一部分人类是被抓起来，会在冷冻睡眠后，窜改掉记忆。而且，除了那一部分人类以外……」
全灭了。知道正确歴史的人类，已经都灭亡了。
从冷冻睡眠中醒来的人类，就会把自以为是的真正历史转化成任现在的都会知道的历史，在母体的层层管理下生活著。
「那种事情可能吗？」
紧紧握著手，露出苦涩表情来的光辉嘀咕起来。
「以人类的技术力是理所当然，也有涉略到医疗的范畴。在肉体能够机械化的水准下，窜改记忆不过就是次要的技术。即便窜改记忆会出现问题，将它当成〝失败作〟处理掉就行了」
「怎么会……」
太过无人道使光辉无言了。就连贾斯伯他们也都脸色苍白，但是可以明白正在动起脑来拼命要去否定Ｇ１０的话。
这时候，阿一小小地叹了一口气。彷彿，就像是更残酷真相会使人更加消沉一样，就像是会因此而被在心底确认到会被捲入很麻烦的状况下一样，流露出那样的氛围。
因此，光辉就从呆然中急速地恢复过来。是阿一有想到什么了吧，拼命地在思考著。然后，注意到了。已经是注意到了。
「Ｇ１０。你告诉我。你，刚才，有连肉体的机械化都做得到，这句话吧」
「……是」
「我听说下层的人们的〝寿命〟是被决定好的。当时，南云的氛围就有点奇怪了……没错吧。就在听到〝三十歳一到就会被寿命处理〟的时候。我刚才一想起来就有感觉到一股不协调感……太年轻了」
要说扶持人类的劳动者，不就是那个气力正旺盛的年纪吗。但是，将那样的年龄当成寿命是……
光辉的脸从青转白了。就像是被刀刃刺了好几下一样身体在颤抖。
投以你在骗我〝它们〟到底是没有感情的ＡＩ，可以断定不过是机械这种恳求的眼神在询问著。
「寿命到了要〝处理〟的人，会被做什么？」
「……母体，不容许自己外的人工智能。能够称为机械生命的存在自己一个就够了。自己才是这个世界唯一又绝对的至高存在。那就是，它的支配慾的根本。战争时，就连举起反旗来被人类给支配起来ＡＩ，也全部都被废弃了」
「也就是说……在机兵内……搭载的不是ＡＩ」
「是的。取而代之…………就是利用人脑……」
人类的大脑会得到恰到好处的经验和知识。以此为核心放进机兵的身体。不能像ＡＩ那样可以进行高度的处理，但却是，十分灵活，又有学习能力的士兵。而且，记忆力很好。
原来如此，是以不允许自分以外的ＡＩ为前提的有用方法。就在心裡来到可以理解的瞬间，
「呕呕呕呕呕呕呕呕呕っ」
光辉吐了。对于自己，杀了人的这个事实令内心发出悲鸣了。
贾斯伯他们，并没有可以去关心他的时间。贾斯伯整个人就四肢无力，明蒂她们都脸色发青。
完全不搞不懂，自己是为了什么才活著的呢。因为，机兵在与侵略者的战斗中就会被消耗掉了。
那个侵略者是母体的棋子，机兵是迎来寿命极限的人类，全部都是自导自演……
「……光辉大人。或许你要感到安慰，你做的是一种救赎」
趴在地上的光辉，把没有光芒的眼睛转向Ｇ１０。
「在被做成机兵段阶下，花絮一样的记忆就会被〝破坏〟。已经，回不到原本的状态。而且，记忆正是形塑出人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在他们面临〝寿命处理〟段阶就已经死了。所谓机兵，是一种对尸体的亵渎，让他们的机能停止，Ｇ１０说这就是将他们从亵渎中拯救出来。
光辉没有呕吐很多次，就用渗出眼泪来的脸转向阿一了。
「……南云你……注意到了吗？ 机兵的真正面貌」
「是啊。寿命会这么短，就有怀疑到甚么了」
「这样啊……」
阿一对著垂头丧气的光辉，眯起眼睛了。而且，就用如机械一样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说起话来。
「但是，即便如此都是我扣下板机的吧」
「――っ」
「纵使，机兵内有身为人的记忆」
「你っ」
光辉虽然不由得就激动到站起来了，但立刻，就笔直地在看著阿一的眼睛，握著拳头低著头，整张脸皱成一团。
「……你，好厉害啊，南云。总是这样。就像这件事，都好像不会去选择。在我还在迷惘的时候，就全部都解决掉了……我该怎么做，才能变得像你那么强啊」
「你白痴吗」
光辉一下子就把脸抬起来了。阿一的声音，没有沉闷与轻藐，而是非常淡然的一句话。
「你追求的，是和我同样的强吗？ 去到那个砂漠之国，就得到那种答案吗？」
「啊……」
「你，不可能像我一样。我也同样，不会像你那样。彼此，都不需要去改变。没错吧？」
「……是啊」
「你是抖Ｍ的勇者。具有满地打滚的嗜好。幸好，现在是在休息中。往后该怎么办呢，你就沉浸在满满的兴趣裡去找出结论吧」
「我才没有那种兴趣……抱歉。我迁怒了」
耸了耸肩膀的阿一，就无视了睁大著眼睛在看著两人互动的贾斯伯他们，向Ｇ１０提问了。
「刚才就问过了，我想知道发电设施的锁在和敌方的战力。特别是透过刚才的话题所要担心的，就是母体所拥有的战争兵器。是不是有很多变化丰富又超科学且很危险的东西？ 一遇上就会死就饶我吧」
「发电施设在山顶，是在母体的管理下。关于兵器，必须要注意空间歪曲・振动系之外，挪用了可以控制限定气候的技术吧。但是，限于戈尔多蓝，不会去使用那种大规模破坏等级的东西吧」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戈尔多蓝是母体的乐园、理想郷。支配者，不在支配地以及没有可支配的人就没意义了」
「原来如此，有道理。由于他的性格，戈尔多蓝可以算是盾牌吧」
「是的。而且，关于除了那些以外的兵器，已经就只是你们两位所见过的兵器的延伸应用而已，如果是你们的话不会应付不了的」
「是吗？ 还以为会有细菌兵器，或是更多不一样的……」
「过去是曾有过。但是，现在的母体，可以当成是在失去那些」
「这话是什么意思？」
G１０的话，稍微语塞了。再度说出来的话，似乎有点在颤抖。
「我们……是人类最后的反抗势力……与生命交换，真的很危险的兵器大部分都和……因为那个数据遭到破坏了」
「……你确定？」
「肯定的。我确实是，大家……我有确认到我的主人，和数据库一起自爆掉的景象」
以暗沉的声音，Ｇ１０继续往下说起话来。
即使母体是最高位的ＡＩ，但核心却和Ｇ１０一样都是金属球体，支配管理整个世界，要保存那份数据容量就会不够。理所当然，就会需要外部的储存设备。
Ｇ１０和其同伴的军人与研究者们，就连在被逼入困境的同时都还是有找到那个被藏起来的设施，而成功破坏掉了。而且，在人类所有的残存战力都同时进行下，一边佯装是要打倒母体，其实，是赌上生命在对如母体的力量一样的兵器进行破坏……然后，成功了。
「我……确实……有目睹到。因为主人的命令……被大家拜託……我，亲眼看到最后……逃走了」
假如，Ｇ１０有会哭的机能，那隻单眼一定会滴下眼泪吧。
「活下去，延续希望。被託付了这样的未来」
希望，就是那个空间转移系统。
就那个天才哈登，和他的遗孤母体来看，对空间的干渉只会产生扭曲或是震动，但过去Ｇ１０的主人和他的同伴们，就在灭亡之际完成那个希望的理论了。
但是，局势已定。自己也没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做出转移装置。因为要报一箭之仇就竭尽全力了。
但是，并非没有意义。他们的最后一战，确实有从母体那边抢来许多力量，而使G１０这个希望可以逃走。
「从那之后二百年裡，你都是持续一个人在战斗吧？」
光辉那寄宿了悲伤与敬意的声音就迴盪开来了。Ｇ１０的单眼淡淡地在发出光芒。那是浸润了寂寥，同时也是燃起了决心。
「潜入地下，收集废料来製作出作业用的机械，挖掘秘密的地下道，以及一点一滴地在收集转移装置的零件。准备这个工作，就花了二百年」
那是，有多孤独的战斗啊。
过去，一定有个鲜艳又流利的身躯的Ｇ１０，被弄髒到不知道原本是什么颜色，都是伤痕、到处都有凹痕、看的到的地方都还有零件露出来。如果置身在垃圾山哩，就几乎不会有不协调感。
「为什么……是我？ 那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要利用我啊」
贾斯伯，笔直地注视著Ｇ１０询问了。和刚才被真相给击垮时不同，感受的到一股坚定的意志。
「因为贾斯伯，你是〝会为了谁就去反抗的人〟」
会发现是偶然。因为很複杂就会需要很细腻的作业的召唤装置的构筑，就必须要有高度的作业用机械。连那个都是複数机。必然，为了要能运作就需要电力。
Ｇ１０是具有自我发电机能，以前是一丁点地在分给作业用机械去运作，但这样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召唤装置。作业拖太久，被发现的危险性就会变高。
因此，就会需要人类来帮忙。但是，人类几乎都是把母体当成是救世主的人们。要选出来就必须要慎重。不管要花多少年，都一直在找可以站在他那边的人类。
「就在谁都把母体的支配当成理所当然，任谁都甘于现状，每个人都不会有被管理起来的疑问时，贾斯伯，你就是那个会为了家人去找出生路的人。同时，也是理解到这世上是有恶意的人」
「那、那种事情是……我，我是被乐园之主，是被你给予了希望……」
「不，在我向你提到提到乐园之前，你就一直在寻找了吧。眼神，就和其他人不同了。你的眼神是那种〝要活下去的人类的眼神〟」
如果没有乐园之主的开导，就不会抱持希望了吗？ 不，错了。贾斯伯这个男人，早就想要去对抗这个扭曲的世界了。
而且，就在一切都被决定好的世界裡的单单一个人，向那个心裡拥有热情的男人的一句话，不可或缺的就是要增加赞同的人。
因此，Ｇ１０就决定是他了。
「对于骗了你一事，我要重新，由衷地向你致歉」
「……真是狡猾啊。在听到那些话之后，就没办法再说什么了」
贾斯伯仰天了。明蒂她们都往贾斯伯依偎过去。哥哥的想法温暖的自己的心，似乎被从真相的寒冷中守护了。
「召唤天之河是你的目的吗？」 (注:这边下面要有藏伏线，会跟后日谈2的光辉篇有连结)
Ｇ１０否定阿一的提问了。
「不。我的目标不是你们两位，也做不到。也有是第一次，几乎算是启动实验。是以废料製作出来的缘故，最终炸掉了」
其实，那个召唤装置的爆炸对Ｇ１０来说也是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态。另外，成功叫来什么可以对抗母体后，有预定要让系统反转让贾斯伯他们可以逃往异世界。
作为结果，就因为强度问题爆炸了，飞散开来的能源被侦测到使部队被派过来，而造成贾斯伯他们的悲剧发生。
顺便一提，姑且，系统有感测到强大的能量而朝那个世界连接过去，似乎就以把那股能量当成中心方式进行牵引，就是被勇者和魔王及他的妻子～们聚集起来的地方牵引过去的吧……
「哎呀，错就错在天之河啊」
「反正我就是很容易被召唤咩」
会去定位光辉的位置打开传送门，或许就是勇者的宿命。
「因此，Ｇ１０。你知道前往发电施设的具体路线吗？」
「那是――」
然而，虽然Ｇ１０要进行回答，但阿一提问的内容几乎就是以回去为目的了吧。造就出光辉的插嘴了。
「南云，你就算听完刚才的事情也要以回去为优先吗？」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阿一身上了。但是，阿一不为所动地回答了。
「是啊。我把回去摆在第一」
阿一和光辉的视线交织在一起了。强烈到可以看到火花的幻觉。
但是，光辉所说出来的话，
「是吗」
就这么一句而已。取而代之的是，阿一的询问。伴随著确信。
「要留下来？」
「嗯」
用很简短、没有动摇的声音回答。勇者的眼睛裡寄宿著会让人以为是森林裡的泉水一样的静谧，展现出谁都无法去推翻的觉悟。
勇者的青梅竹马们一定都希望光辉能够回去，那样的她们的心愿要应该会比任何事都更优先的魔王，就只是
「是吗」
和勇者一样，把这么简短地回答说出来而已。
似乎，可以明白彼此的默契。
光辉，因为阿一只会以家人的想法为优先，不会去做捨弃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行为。先回去是要让家人放心，然后会在准备万全下回来。
这是光辉做不到的合理判断，而且这个魔王就是会为了家人，而挺起胸膛来做出选择。
阿一也同样，可以理解光辉这个很不合理的人。总是先回去一次是最好的，但这段时间裡，也不得不去拯救为了代替减少掉机兵而可能会迎来寿命结束的人们。
就像是要证明这件事一样，光辉的嘴角就浮现出微微地微笑了。阿一，有如打从心底感到惊讶一样，但一开始就知道了，就像是无奈地接受下来一样，就用那种表情阖眼了。
这时候，就有了一股旁人无法介入的不可思议的气氛就在两人之间，可以感受到一股和羁绊或是友情不同难以用话语来形容的关係了。
「Ｇ１０。不好意思，可以优先让南云回去喔。在保住电力期间裡，虽然得和母体或是机兵团战斗吧，但就由我来争取时间吧」
「嘛，能打倒就打倒是最省事的」
找不到空隙就用强行突破抵达发电设施，把电力抢过来。早点和贾斯伯他们会合，一口气往原来的世界转移。那是最好的。
可以将电力转换成魔力的神器〝天使能源〟大小就如一颗棒球一样。阿剌克涅系列就背得动，如果是艾卡莉＆诺卡莉的话就算没有可以连接的地方，只要可以碰触到发电机就能引出电流。
就算对上母体要完全打倒，只要能可以争取到几分钟的时间难易度就会完全不同。
这点，Ｇ１０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一看到宿愿就在眼前而显露出犹豫不决的模样，
「这个……不，谢谢你」
稍微点头同意了。感觉就算只有光辉留下来就算是万幸了。
「放心吧，会在提供给南云情报的基础上给予准备期间，该怎么说呢，那个什么的。超越魔王……没错，就是邪神降临！类似这种感觉。在此之前，就一起努力做游击战吧」
「我、我明白了。我也会全力协助的」
阿一的眼神变得就像是邪神在看著光辉。在Ｇ１０感到惊慌失措的同时，都明白阿一也同样，不会完全弃这个世界于不顾，这次就用强而有力的声音回答了。
接下来，就共享起上界和云上界的情报，以及Ｇ１０所知道关于现在的母体的情报同，就在藏身处内度过休息时间了。
然后，好好休息了一整天，并且把消耗品都补充齐全的阿一他们，就使用了Ｇ１０所製作出来的秘密通道朝上界出发了。
同一时刻，位在云上界的某个施设内部。
无数以高速在旋转的立体弓状结构就以残像製作出球体了。迸出激烈的电弧，空间则发出了悲鸣。
紧接著，空间很快就捲起了漩涡。一个黑色的漩涡〝洞穴〟就撑开来。
立体弓形结构只是增加了电弧的激烈程度旋转运动放缓下来了く。
一刹那，激烈的闪光就蔓延开来涂满了整个设施的内――
「っ，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样的，年轻的男人的声音就迴盪开来了。
光茫平息下来。立体弓形结构就停止旋转，但是是承受不了负荷了吧到处都在冒白烟，还响起摩擦声。
在那个立体弓形结构的中心，就出现了一名衣服全黑的青年。以单膝跪地的状态，露出混杂了困惑和警戒的表情在看著四周。
『欢迎，异界的战士啊。请务必要听我说』
女性的声音就在房间内迴盪起来。
一听到那句话，青年立刻就做出行动了。
然后，声音的主人――母体就在想。
――为什么，要戴上太阳眼镜……。


◎10魔王＆勇者编 因为是深渊卿！
有一群人，就以在攀登峭壁的心情，在黑暗的垂直洞穴裡攀爬著陡峭的阶梯。就是阿一他们。
「就不能爬慢一点吗？」
「抱歉。因为是在有限的动力下使用作业用的机械挖掘出来的」
面对阿一用有点为难的表情所说的话，使Ｇ１０就在轻飘飘地往上升的同时就以不知辛劳的模样在让单眼明灭著。
阿一和光辉，对这种程度的坡度是没问题。纵使还扛著藏身处内的那堆装满整个波士顿包的超重枪砲都是如此。
倒不如说，多亏狭窄又有规律性的台阶，感觉要以全速往上跑都没问题。
但是，对贾斯伯他们――特别是年少组就很辛苦了。
结果，贾斯伯他们都没有留在藏身处。Ｇ１０说，在稍微靠近云上界的山裡面，垂直洞穴式的洞窟通路的前面也都有隐密的藏身处。坦白说，一旦要回去帰还也是个比较近一点的地点。
话虽如此，即便是休息了一整天，有用过新鲜的水和营养丰富的食物来养精蓄锐，要在垂直的体感下攀登五千米级的山峰内部，原本就没有那种经验和体力的孩子们就会一场地狱般的行军。
「……呜」
莉丝蒂发出很惹人疼爱的呻吟声了。虽然很想努力，但脚抬不起来……然而却很努力地，真的在努力著。
「你，真的很有毅力啊」
「哇っ」
突然间，浮现出苦笑地阿一就用单手把莉丝蒂给举起来了。就这么放到背上时，艾卡莉小姐便立刻用丝把人缠绕固定起来。
「……我，还可以！」
莉丝蒂酱的眼神在燃烧。彷彿就像是个在挑战极限的运动员一样。既然不是紧急到需要逃走的情况，就不想劳烦阿一……看得出她流露出这样的感觉。
「但是，你很慢」
「呜」
阿一先生，毫不留情地就捨弃了幼女要去努力顽张的宣言。莉丝蒂酱，就露出一副受到惊吓的表情。
「……我、我想要力量っ」
「真像一句主人翁会说的台词啊。就算有听见奇怪的声音都不可以接受喔？」
Ｇ１０和贾斯伯一同把视线移开来了。因为就有会发出奇怪声音的人，和上钩的大人。
「啊哈哈……已经爬了很久，不如说很习惯了吧」
「光辉大人说的没错。差不多就快到上界了。因为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就在那边休息一下吧」
高度接近二千米。这段期间裡，虽然有被帮助但却没有半句哭声的孩子们，都跟莉丝蒂一样真的很有毅力。
他们也同样，即便年幼都有理解到吧。听见世界的真相，这样下去会没有未来。现在应该要努力，做自己可以做的事。这是为了活下去所必须要做的。
在命运被捉弄被支配著的黑暗世界下长大的他们的内心，或许一度点著的火正在强烈地在发出光芒。
话虽如此，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九个人当中最年长的也才十二歳。
「年纪最小的小不点，太狡猾了吧」
这样说著，比莉丝蒂稍微大一点的少年就在眼巴巴地在瞪妹妹了。会被投以那样的视线，不仅是在纠举看似很轻鬆的莉丝地，更还是……
「你喔，真拿你没办法」
「啊っ」
莉丝地就这么在背上，阿一便单手要让少年去坐一样把人给抱起来了。突然间，少年的眼睛就发出闪亮的光芒。彷彿，就像是在被自己所崇拜的名人在攀谈的粉丝少年。
看来，刚才的那句「好狡猾」，就是希望阿一可以理他的狡猾！ 这个意思的样子。
其证据，就是紧接著，使其他孩子们就一起发出「拉尔，你好诈！」「我也要！」「阿一先生，我也要！」的声音了。孩子们就在狭窄的阶梯上相互推挤往阿一那边在聚集过去。
「南云，你很受欢迎吧？」
「你也是啊」
注意到时，就连在光辉的脚边的孩子们……所有人，都用仰望的眼神在看著光辉。眼睛裡都充满著期待。
「嘛，因为被他们看见那种夸张的战斗了啊」
「是啊，厉害到真的都说不出话来了」
贾斯伯和明蒂都浮现出苦笑。可以体会到孩子们的感受。
听完Ｇ１０的话后更是如此，对孩子们来说阿一和光辉，就像是两个从坏人的军团手中在保护自己的英雄。
话是这么说，但一共有九名小孩。就算背上可以固定住二个，为了以防万一要空出一手来三个人就极限了。
就一般来看，光辉和阿一不可能抱起所有人――
「该换我走路了」
「时间来得真快啊」
莉丝蒂酱哼哼地在喘著鼻息。真是个很有毅力的孩子。但是，要让她的脚一直抖著去爬山也很令人困扰。
所以，阿一就让义手的机关作动了。发出咔咻咔咻的声音伸长手臂，变形，连五根手指都伸长出去，就连外挂式的盾牌都变化起来扩散出去。就这样子一口气把四个人报在手臂上了。
孩子们就让眼睛闪闪发亮发出「哇～～っ」这种听起来很开心的声音。连艾卡莉＆诺卡莉，都不知道为什么有如「哇～～っ」一样就垂挂著。
这样就能空出一隻手，带上六个人。光辉抱著三个人就是所有人了。被光辉抱著的孩子们，就很羡慕地在看著被招待到义手的座位上的兄妹。
见此，Ｇ１０就开始在思考了。
「……嗯。艾卡莉大人或是诺卡莉大人，可以用丝把我捆起来弄成像吊篮一样吗？」
「兹 兹！」
快吃早饭了喔！ 很像在这么说一样，艾卡莉很快地就吐丝。眨眼间就做出网状的吊篮。一装好它，Ｇ１０便来到明蒂的面前。
「诶？」
「你也很累的样子，如果可以提升行军速度的就请做上来。一个人的话，靠我的出力是没问题的」
「那个……谢谢你？」
明蒂就慢慢地在网状的吊篮上坐下来。面对轻飘飘的浮游感就不禁吐露出「哎呀っ」的声音，是第一次飘浮在空中的体验而感到很开心的样子。
「好，来提升速度囉」
在阿一的号令下，光辉和Ｇ１０就跟上。很快地在攀爬著。
仰望著那种场面的同，就出现了一声听起来有点悲伤的声音。
「不，唉，我是大人吧？ 不需要也没关係吧？」
这么说著的同时贾斯伯的脚就在颤抖著。营养失调的男人的大腿筋，已经在发出悲鸣了。
结果，之后就被诺卡莉小姐用丝吊空中，路上，就一边去撞牆一边被搬运，理都不理那样的贾斯伯，阿一他们就进入到上界了。
就在高度超越了三千五百米，约在第七合的地方。
抵达作为藏身处最高处的洞穴来的阿一他们，在稍微休息过后，就在那边观察外面的样子了。
当然，并不是做出那种稍微打开窗帘透过缝隙在窥探外头的刑警先生那样的举动。
是在看著从G１０的单眼锁头放出来的立体全息影像。
原本G１０就拥有上界的影像情报，但有顾虑到下界所发生的骚动，艾卡莉＆诺卡莉就出去侦察，去拍摄最新的纪录影像了。对G１０来说，要从地球産的纪录媒体中接收情报，似乎能够无视种种规格要求很容易就办到的样子。
「果然，戒备很森严啊」
「接上的人们都很困惑呢。不过，走在路上的人很少就有利于我们」
有感受到森严的气氛了吧，居民们都很快地进入到建筑物内。
「……这，就是上界。是过著……这样的生活啊……」
面对浮现在球体上，时不时就会有噪音窜过去的立体全息影像，就使贾斯伯露出焦急什么的模样在自言自语了。
影像中，一整排都是被统一很洁白的建筑物，道路则是铺设的很漂亮没有半个垃圾。行走著的人们，每个人都穿著与四周相同的白色衣服散发出很整洁的感觉，看起来也很健康。
如果没有机兵在警戒的情况，肯定会洋溢出笑容吧。事实上，在那样的气氛裡，孩子都还是轻鬆地在笑著，倒不如说是显露出被机兵们的行动给刺激到了好奇心。
和下界的孩子天差地别。丝毫没有对旁人的警戒心，由于每天的劳役和生活的困苦所产生的疲劳，更没有一片荒芜的样子。
是一副和平在持续中，以及被谁所疼爱著，理所当然地深信不疑一样的纯洁无垢。
连莉丝蒂她们，都宛如是目睹到了乐园一样，在投以著凝视般的眼神。
贾斯伯的手，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伸出去了。朝全息影像，我想要这个，我的愿望就是要这样的世界，如此在诉说著一样。
但是，那隻手，悄悄地就在要触碰到立体全息影像前就被明蒂给捉住握起来了。对此回过神来的贾斯伯，就很不好意思地浮现出苦笑了。
「这些傢伙们，也都一样啊」
「是的，贾斯伯。他们的寿命也同样都是被决定好的，那命运要到达的未来，不过是母体的棋子」
上界和下界。为什么会被分开呢。理由很单纯。
作为被各种各样的工作，多少能补充有用的杂兵的生産地，甚至可以培养更加优良的素材会将生産地分开是理所当然的。
上界的人类也是〝人类禁令〟的对象。只是，被母体允许的范围就是下界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有夺走人类可以去触碰金属的机会，以防止会偷偷地磨练技术力的禁令，但他们终究会变成机兵。
那么，利用了人类大脑的机兵中，必然就会有更佳优良的素材，也就是受过教育的大脑了。
因此上界的人类，除了会有品质好的食物和环境、数理系基本的学问之外，还会接受战斗技术和战术理论等义务教务。
当然，为了足以排除叛乱，对每个人的思想教育，就会根据情况不同，随时会被记忆操作进行调整。
「某种意义上，他们可能要比下界的人们，更加地不自由」
「是啊……会被做那些事情啊」
对G１０吐露出光是看就会忍受不了这种充满感情的声音，使贾斯伯就像要吐出来一样回应了。
光辉，就在听就有点难受的情况下开口了。
「G１０。除了砲机兵和盾机兵以外，我有看到几台没见过的机体，那些都是昇级版的吧？ 也就是说……」
「是，是使用了上界的人类製成的机兵」
光辉提到的砲机兵，就是那个备有电磁加速式步枪的空机兵。盾机兵就是装备著会产生力场的盾牌和在双肩上的战车砲的重机兵。
上界的机兵全部都是下层机兵――卫机兵、空机兵、重机兵、突撃兵的昇级版。
还有两种――攻机兵是卫机兵的上位。骨格又粗又坚固，除了装备有近未来版的步枪外，还装备了做为外挂手臂的手枪。
其动作更加洗练是可以高度运用的部队，就如会从过去的名称中被区分开来一样是比防守要更特化于攻击的机兵。
突机兵的上位是剑机兵。与其说是骨格的身体，不如说其外观要更加苗条还装备了全身铠的就跟中世纪的骑士一样。
上界的人类被灌输进去的格斗战术会被反应出来，和突撃兵真的就只是突击的实力似乎有著很大的不同。
瞥过光辉那看起来很痛苦的模样，这次换阿一询问了。
「再来，就是那扇上半部已经是被云层给罩住的门。那个就是通往云上界的入口吗？」
「通称为〝天门〟。形容自己已经是天上的存在，似乎母体取名的」
阿一对Ｇ１０那种不屑的说法，耸了耸肩膀。
「装的神理神气就是那样。自己不要变成那样就好了吧？ 新世界的引路人啊」
「不可能。就同我所说明的那样，看到世界安定下来之后我就会自杀」
打倒母体后，人类确实可以取回自由。也不会有外敌。
但是，那样子真的能迎来一帆风顺和平吗？ 答案是否定的。世界被管理起来的居民，突然被放出来到自由的世界必定会一团混乱，这时候就有极高的可能性会产生纷争。何况，还有意图、有差别待遇地置身在下界与上界中。
因此，Ｇ１０打算在打倒母体后，要最优先去稳定衣・食・住的这方面。因为那是人要有人性所绝对必要的东西。
然后，打算去破坏各种机械性的数据，在人类自发性地开始往未来迈进的阶段上就会自爆。为了以防万一，很慎重地把引爆装置交给了阿一和光辉，以及贾斯伯。
「人类的世界，就应该交给人类去处理。不该给予机械意识、感情。我们，不该诞生っ」
面对Ｇ１０那对自己都感到厌恶的话，要以自己的死将ＡＩ从世界上一扫的强烈心愿，任谁都说不出话来了。
光辉，稍微挤出话来地询问起来。
「……Ｇ１０。你，认为真的这样就好了吗？」
「我相信，这对人类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那样……」
太过悲伤了……。对这样说出来的光辉，Ｇ１０稍微思索过后，说了。
「光辉大人。或许求助会是我不该说出来的话」
「……什么意思？」
「我认为，你有点背负过度了。要打倒母体、解放人类，为此得到的助力就够出我意料之外了。我没什么好让人在意的。而且，就连这个世界的未来也一样。不是你该背负的」
「……」
是一句没有迷惘、很明白的话。儘管如此，声音裡也有著藉由短暂的来往可以理解到光辉的原则，而带有担心的语气。
正因如此，光辉的表情就越来越扭曲。
「被只相处了一天的人，给看透了自己那份烦人的部分而被给予忠告就要接受啊」
「南云……」
「你，不只Ｇ１０的事，还会去烦恼后头的事情吧？」
「っ、那是……」
似乎被说中了。苦恼万分的勇者无言以对了。阿一，就用惊讶的表情继续说道。
「确实，我也认为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太过垃圾了。虽说是到目前为止认识的人很少却愿意去帮助这个世界的人，但是要我装作不知道的话就无法对家人挺起胸膛了吧」
理所当然要以回去为优先，但就算如此都认为很想不回去了。
但是，
「这裡是个被破坏到这种地步的世界。人类要取回文明就得花上相对的时间吧。这段期间，这个世界的人们会有好地携手下去，那才是天方夜谭。――因为是人类嘛」
不可以去背负那之后的未来。捨弃自己的人生，就算成为了能够引导人们的导师。都是不可能的事。
「话虽如此，该下决定的人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外人的我来多管閒事，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吧」
「南云……」
光辉的表情变得很为难。不是小孩子了……言外之意，就是〝我承认你是人〟这句话――给予了认同。
「所以，我要说的就这些」
「说吧」
四目相对后，魔王便告诉勇者了。
「后面的事，就照你想要的去做就行了。但是现在不必去烦恼。要在这一瞬间把那全部都耗费掉」
不要迷惘。不要去犹豫。就算前途黯淡，即便二百年裡都与孤独相伴持续在战斗而失去性命，不论是机兵还是原来的人类都一样――都应该要为了现在的这一瞬间不断行动下去。
光辉对这么说的阿一，吸了一口气后就阖上了双眼。然后，
「是啊。对手看起来很厉害，魔王一个人也会不安啊」
把烦恼往心裡深处一塞，就伴随著恶作剧的笑容这么回答了。
当然，魔王很迷惘，要不要在这个瞬间就结束掉他呢。
叹了一口气。阿一便打起精神回到话题上了。
「那么，除了〝天门〟以外就没有其他路线可以去云上界了吧？」
「是的，阿一大人。如果不绕路而强行攀登岩壁绕到后面去的话，就会暴露在透过迎撃系统的弹幕和空机兵的猛攻下。土裡也埋有大量的感测器和炸药，秘密通道可以到达这裡就算是极限了」
「从上空过去也没办法啊」
「除了会遭到无处可逃圆顶状的放电迎击之外，还会被比岩壁更厉害的弹幕来迎接」
「高兴到要掉眼泪了啊」
一边仔细地在确认立体全息影像中的天门，阿一就把视线往波士顿包移动过去。
「果然比起正面突破就没有其他的路了」
「是的。所以为此我准备好了」
G１０拥有突破的王牌。因此，天门就不是问题。不算是问题点了。
「云上界是母体的天堂。几乎没有任何那边的情报。天门突破之后才是最大的威胁」
「嘛，是有能够趁虚而入的方法」
「是阿一大人的〝传送门〟对吧？ 至今还难以相信，单独一人就可以在世界之间转移……」
虽然Ｇ１０在低语著，但全部都是以那为前提的作战。
没错，母体不知道。阿一，可以一个人穿越异世界，为此就需要有电力。
如果有应该已经是死亡的Ｇ１０来带路，而异界两名战士是以山顶为目标的话，必然就会认为，目的就是要打倒自己吧。
这样一来，就照预定去进行就可以了。揭起倒打母体的战斗，但是，事实上那是要争取时间。趁这段时间抢得电力脱离战线，带著贾斯伯一家人回去。光辉就和Ｇ１０一隐身起来贯彻游击战，等待阿一回来。
所以当然，能够打倒是再好不过了，但不能乐观看待。
「你也不知道门的对面的详细路线对吧？」
「是的。但是，目标地点会是在山顶，不，肯定会再〝最高之处〟」
「是母体的性格，对吧」
「有一次，大约在一百年前云层有放晴过。当时，虽然是远望但我有确认到有一整片被整地过的山顶，和在那边很像是神殿的设施」
「果然，就只能往上了啊」
做了一个，理解过来的深呼吸。
阿一再次把旧的破破烂烂的波士顿包给打开来了。并且，尽可能装备上已经检查完毕处在装填完成状态下的枪砲。
见此，光辉也同样开始准备了。
是做好决战的准备。
莉丝蒂快步蒂就往阿一跑过去。小手就紧紧地握住阿一的手。抬起头来仰望著的眼睛裡所寄宿著的，是不安，还是信赖呢……
「你是好孩子就待在这裡吧。我一定会来接你的。可以吧？」
「……嗯」
「全部收拾完后，也会让你见见我的女儿。缪虽然是比你要年长一点的姊姊，不过，我想你们会变成好朋友吧？ 我很期待喔」
「……姆。我不会输的」
「什么啊」
莉丝蒂酱不知道为什么就摆出充满斗志的姿势显露出干劲十足。
多亏了那样的她使紧张感稍微被解开了。孩子们陆陆续续续一边在说加油和鼓励的话一边在聚集起来。
「啊啊，什么啊。那个，再次谢谢你了。然后……别死了喔」
「阿一先生、光辉先生。请务必要平安无事」
连贾斯伯和明蒂，都露出混杂了各种各样的感受的眼神伸出手来。
「嘛，不用担心就等著吧」
「放心，我一定会成功的」
牢牢地相互握起手来。
然后，一拍。
「要走囉」
阿一、光辉、Ｇ１０三人，背影就一边成接著贾斯伯一家的视线，一边离开藏身处了。
上界机兵团收到紧急戒备的通知已经整整一天了。
以下界机兵团为主，将上界机兵作为分队长机、队长级别的各部队，至今都还没有抓到敌人。
下界的战斗纪录已经众所皆知了。是一群无法用惊讶来形容的敌人。
没有恐惧。因为那样的感情已经被削除了。也不会紧张。就只会听从母体的指令。
但是，即便如此，因为是人类的缘故，还是有所谓的第六感吧。
那架剑机兵，一边理解著四架下界机兵正全力地在运作著感测器同时，自己的那个就不慌不忙地动起来了。简直，就像要把不安给掩饰过去一样。
四周开始覆盖起雾来，让人很心烦。
『视界不良。著重在热感应上』
向部下进行通信。顺便，也把状况的报告传达给其他的分队。
于是，
『视界不良……无法确认。第四分队，详细报告情况』
这样的通信，来自其他分队……
第四分队长的剑机兵，刹那之间，混乱了。
因为，怎么会有如此明显的雾――
『！　敌袭――』
就在话要说完之前，雾的深处就响彻起连续的爆炸声了。并且还有更猛烈的爆炸声。
热感应裡什么都没有。其他的感测器也一样。联繫在前方展开好的别分队进行通信以确认状况。
但是，回应的就只有噪音。不知不觉，连来自其他分队的通信都中断了。还处在无法发送讯息给部下的状态。
这下子终于是注意到了。这不是雾。是敌人的电波妨碍。恐怕，是使用了就像是能扰乱电波的金属片一样的烟雾手榴弹之类的东西。
但是，注意到这件事已经太迟了。
正要透过声音向部下直接发出指示时，两侧的卫机兵就往上飞出去了。不，是被丝缠绕住吊起来的。
类似目送一样把视线往上移动过去时，就映照出複杂的绳结――没错，被龟甲缚起来的部下们就被吊在路灯那边同时，正在发出兹兹兹声的景象。
就像是被线操控起来的人偶。卫机兵的手就擅自动起来，步枪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没有时间帮你。手指被缠住住的丝给绞动起来，步枪就朝自己开枪了。自己的头部遭到射穿失去力气。部下们就化成了恶趣味的题材。
在那群无情的部下们的更上方之处，倒挂在路灯上的什么，就在雾中发出隐约的红光。
――兹  nbsp;兹  nbsp;兹
――兹 兹 兹
是蜘蛛。是两隻贴在路灯上，用毛骨悚然的鲜红双眼在俯瞰著的蜘蛛。
如果这是人类的话，说不定就会成发出尖叫声来的现实惊吓系的受惊吓得当事人了。或者是，早早就输给恐惧而失去意识了吧。
理所当然，机兵是不会发生那种失态的。
『确认到对象！　攻撃――』
向剩下来的两名部下――重机兵发出指示。同时，自己的两隻手也打开了握住的高热剑的开关。就像是会发出声音来的警棍一样伸长出去的剑身瞬间就缠绕著灼热的光芒。
但是，最起先把意识移往那边就失策了。
轰鸣声。衝撃波。从左右两边而来使剑机兵的视觉感测器产生出巨大的噪音，更还对平衡系统毫不留情地施加暴行。
上界机兵即便被打飞出去，但不愧是以高规格为傲。採取受身进行翻滚，单膝跪地一站就立刻进行系统的复旧工作。
但是，
「辛苦了。黑心职场到今天就结束了」
退休金拿去吧。然后，被发射出去的就是刚才在两侧被爆破粉碎掉的重机兵与相同的武装――透过格林机枪所展现出来的淫威。
以人类的身体到底不可能扛著得住的它，两隻手上各一门。能正确又轻鬆地使用起来，给予无处可逃又狡猾的瞄准。
当然，将高热剑交叉起来进行防御一点意义都没有，第四分队长便变成粉尘系统就永远关机了。
「啊啊……压力消失了……」
一边用恍惚的表情在说那件事的同时，从浓雾中跑出来的人，当然就是阿一了。
艾卡莉＆诺卡莉就像是在「我做的很棒！」「正是必杀的职业人呢！ 主人！ 请夸奖我！」这么说一样前脚就一边戳呀戳地一边跳上阿一的肩膀。
「南云，你的表情很吓人耶」
稍晚一些跑出来的人是光辉。肩上扛著大型六连发的飞弹发射器。Ｇ１０也跟在他的身后窜出来。
「格林机枪，果然是个好东西。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中的极致。虽然无法被电磁加速就令人有点不满了」
「不要用兵器来讲述文化好吗。还有，控制一下你的疯狂状态」 (注:疯狂状态的原文是:トリガーハッピー，是一种听到枪声就会很执凹地一直开枪下去的精神状态。在动漫界的解释中，处在连续开枪状态下会给自己带来兴奋感。这个名词中文没有对应的专有名词)
藉由电波妨碍所进行的奇袭就到此为止。向穿过雾蜂拥而来的机兵团，阿一不令锡地就投入著Ｇ１０所收集来的火砲。
光辉也一样，为了将体力和身体强化的魔力保存下来，便不停地在扣下拿不习惯的火砲的板机。
全部用完就丢。打算全部都用在突破上，所以就用携带来的火力朝敌方战力猛攻过去劈开一条道路。
这时候，都还有如叮咛一样的强力支援。
「敌方战力分布的数据更新了。我有把别的路线标记上去」
就在紧接在身后的G１０这么说完不久，阿一和光辉的视野中的一角显示出来的全息地图上，一条光线就微妙地改变路径了。
而且，屋内与建筑物包夹起来的对面有敌人的位置的情报是一定会有的，其他还传达出来自远距离的狙撃和砲撃、可以确实感测到火箭弹等的面压制类型的武器使用，不仅位置就连发射出去兵器的到达时间都会显示。
不仅如此，就算抢不过来，都能随时骇入敌方，改变敌人的瞄准、让动作慢个一、二秒、妨碍通信、置入欺瞒情报来妨碍合作等等支援。
「真是不辱战术支援ＡＩ之名啊」
「真的，战斗起来超轻鬆的」
「哪裡」
对重型兵器的ＡＩ支援。藉此阿一用自己的武器，而光辉则几乎都不会消耗到魔力，便成功一口气就强行突破到天门了。
一扇纯白色的巨大门扉就矗立在那裡。
就在爬上其根部的白色阶梯抵达门前时阿一便呐喊起来。
「Ｇ１０！　快点！」
「收到」
光辉在门前把波士顿包放下来，拿出裡面的东西了。外观大约是１２吋的平板要再稍微厚一点的东西。
Ｇ１０朝它伸出电缆便开始操作起来。这段时间裡，阿一和光辉就打算把剩下来的火砲都用完于是便佈下弹幕，来拖住蜂拥而来的机兵团的脚步。
「起动完成！ 请退开！」
一听到Ｇ１０的警告，阿一和光辉就把最后剩下来的火箭弹都发射出去了。
同时，纵身就往下面几阶的阶梯一跳，阿一就用可变式外挂型盾牌，光辉则是架起大剑模式的圣剑来作为防壁。Ｇ１０也同样就往两人的背后如文字所描述那样滚过去了。
紧接著。
当难以形容，有如抓过玻璃的一样的声音让空气振动起来时，门前的空间一下子就扭曲了。直径二米左右被扭曲给捲入，不论是门还是地面都同样地被扭曲起来往中心处被拉过去――
下个瞬间，随著会震破鼓膜的破坏声一起巨大的衝撃波便蹂躏周遭一带了。
「哇喔っ，不愧是科幻世界的遗物啊？ 范围虽然很小，但可比月的〝震天〟了啊」
「这种程度母体也有办法使用出来吧。请小心。被效果范围抓住的话就逃不了了」
刚才的东西是旧时代的遗物之一，对Ｇ１０来说是几个珍爱的兵器――空间歪曲炸弹。能强行扭曲空间去扭断对象，并且还会在回到原本的作用下进行爆破。
本来是想要用来破坏掉母体。可以的话会想要留下一发，但因为要发动就需要花一点时间要在这种条件下的战斗中难以使用的缺点，便用来排除就像天门一样的物理性的障碍物了。
如果移动不够快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看著被物量给压垮。
话虽如此，用掉这张王牌是有价值的，坚固的天门很顺利地，就打开了一个直径二米左右的大洞。
阿一和光辉相互点了点头之后，就一边避开来自背后枪撃一鼓作气就往门内跑过去了。
就在要通过的之前，
「艾卡莉、诺卡莉！ 堵起来！」
「「兹  nbsp;兹！！」」
阿一用义手的振动破碎去破坏脚下的阶梯同时，就下来了命令。光辉则用圣剑弹开往阿一而去的攻击在保护他。
趁这段时间，艾卡莉＆诺卡莉就把碎掉如大理石般的阶梯残骸黏上蜘蛛丝。阿一和光辉往门的内侧衝过去，Ｇ１０紧跟在后。
一确认到这种情况，艾卡莉&诺卡莉就一边拉著瓦砾一边往裡面衝了。然后，从内侧用蜘蛛丝去把洞给堵住。因为有坚固的瓦砾和蜘蛛丝的牆，就能稍微拖住追兵的脚步了吧。
「……好奇怪啊」
「啊啊，很奇怪」
天门的内侧，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仓库。
但奇怪的是，一个人都没有。明明预料到会有猛烈的反撃，但完全没有半个机兵等在那裡。
「Ｇ１０」
「正在搜索中，但是没有反应……或许是陷阱」
一听见这个，阿一就冷笑了。光辉耸了耸肩膀。再好不过了，这样的话就跨越过去吧。
一口气跑出去。眨眼间就到达仓库的最深处。Ｇ１０朝钢铁製的门的旁边的控制台，伸出一条电缆尝试进行开锁。
轻易地就打开了。延续著一条有光线照明的纯白色的道路。还是没有半个机兵。
「南云，我来当前卫」
「那么，Ｇ１０就在中间」
「了解」
排成能够应付前后的队伍，就再次在通道上跑起来。
然后没过多久，就响起某种声音了。是陷阱终于要启动了吗。还是机兵团蜂拥而至的声音呢，就在这么提高起警戒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爆炸声？」
「是吧」
连阿一都感到很讶异肯定了光辉的推测。
为什么，没有来迎击入侵者呢。为什么，会在无关的地方发生了好几次的爆炸呢。
越往深处前进，然后越往上爬去，爆炸声就越发强烈地响了好几次。
G１０用半信半疑的模样嘀咕了。
「……是谁，在战斗吗？」
应该不可能。除了阿一他们以外，这个世界不存在敢向母体举起反旗的存在。
但是，就这种状况来看就没有明确的方向可以否定Ｇ１０的推测了。
终于，在爬到大约第九合的地方时，声音意外地停止了。
「是战斗，结束了吗？」
最终，在来到这裡为止都没有遇到陷阱或是机兵。虽然有一扇被密闭起来，连Ｇ１０的黑客都打不开门，但它也在空间歪曲炸弹下被贯通了。即便如此，都没有机兵前来。
太过出乎意料之外，就非常毛骨悚然。完全摸不著头绪。
但是，必须要往前进。
阿一和光辉就在一扇格外巨大的门前，相互而视点了点头了。是直觉在低语。在这扇门的前方就有什么。
阿一拔出多纳&修拉克，光辉则是手握刀模式下的圣剑的剑柄。
「两位，都准备好了吗？」
似乎骇入后就能开锁。阿一和光辉无言地点头了。
然后，与门打开来的同时就往裡头深入进去了。
同样是一个很宽广的空间。并没有到最初那个仓库的规模，但有体育馆的大小。还是没有机兵，更没有陷阱作动的迹象。
摆放了许多用途不明的机械显得很杂乱，深处有个圆形的台座。
一边警戒一边往前走。
就这样，旧在来到房间中央时，就听见了这样的声音。
『真是受够了，终于老实下来了吗』
是来自在这个房间裡被准备好的扬声器中所发出来的女性声音。
Ｇ１０剧烈地在反应著。见状，就明白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母体。
『到底，是怎样的原理呢。即便感应系统正在权力运作都会看丢……原本人明明就在眼前但机兵就是没有反应……无法理解』
阿一和光辉虽然摆好姿势了但……二人都不得不面露出讶异的表情。
不认为是在对自己说话，听起来也不像在自言自语。
于是，就像是在回应那个疑问一样，
「哼哼哼，要理解吾之深渊，原本就不可能了」 (注:这裡的笑声使用"哼"是鼻音，使用"库"使喉咙发出来嘲笑人的声音。这裡原文是使用库的音，带有超不屑的意思)
好像听到什么了。
阿一的表情在抽搐。光辉迟了拍遅便不会吗？　这么地睁大了双眼。
「因为，所谓深渊就是人智所不及的常闇世界。而且，吾乃深渊！」
『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说得没错。
阿一和光辉在心裡表示同意，紧接著，从天花板往圆形的台座那裡就发出了扣咚一声有东西降落下来了。看样子是电梯的样子。
「先记住了，没有身影的小姐。当汝去窥视深渊时，深渊也同样在窥视汝！ 汝以为吾，会没有注意到汝的恶意吗！？ 呼哈哈哈，天真，太天真了！ 想要拯救世界？ 想要打倒侵略者？ 哈！ 充满谎言的那番话，以为对吾这个与常闇常在的化身管用吗！」
『请你适可而止，闭嘴』
确实，已经听不下了。台座的电梯渐渐地下降著。现在，很想摀住耳朵逃走。ｂｙ阿一&光辉。
『你只能帮我，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要理解这一点，来吧，请你打倒眼前的敌人』
「哼。不用那么慌张，小姐」
『不要再称呼我小姐了』
「就照你所期望的那样，侵略者还是什么的就由我来打倒吧。但是，千万别忘了。当汝臻的触碰到吾的愤怒时，汝会见识到真正的深渊」 (注:这裡的我，是远藤的自称。原文是"私"。深渊模式下是"我"对应中文的吾、我这个字)
『我知道了，就请你不要在做搞不懂意义的转圈，和摆出奇怪的姿势了好吗！』
真的，请你不要再这样了。再说一遍吧！ Ｂｙ心有灵犀的朋友阿一&光辉。
Ｇ１０，明明宿敌就在眼前，但却因为莫名的状况陷入在混乱之中。
就在那种已经是混沌的状态下，台座的电梯终于下降到底了。
在那中央，模样虽然非常破破烂烂，但一名青年就背对著摆出JOJO立。背对著，相当有演出效果。
那位很眼熟黑漆漆的先生，很快地就敞开双手了。
「吾对你们没有怨恨。但是，吾辈也有不退让的事情。即便，吾不会夺走性命」
一边，这么说著一边拖著右脚来个流利的转身同时，右手就朝胸前，左手就往背部那个方向，接著就来了一个优雅的敬礼。 (注:转身的姿势参考麦可杰克森)
接著，
「来吧，来场寻常的输赢――」
浮现出无所畏惧的笑容同时抬起脸来……冻住了。
视野内就收纳著会让人以为是某正妻大人一样来自魔王的不快的不快眼神，以及单手摀住双眼在望著天空的勇者。
空气中瀰漫著一股寂静。
黑漆漆先生的手，就悄悄地，将太阳眼镜给拿了下来。可以窥看到他的双眼，在一闪一闪的。似乎在确认现实。
就这样，用颤抖著手缓缓地将拿下来的太阳眼镜放进怀裡。姿势也恢复过来，做了一个呼吸。
『你在做什么啊！ 好了，就以你那可以骗过机械之眼的异界能力，杀了那些侵略者们――』
「我哪可能做得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两种意义上都「做不到」下，他――深渊卿浩介・Ｅ・阿比斯肯特，就由心底呐喊了。




◎11魔王&勇者篇 攻击人质！
深渊卿，灵魂的呐喊在迴盪著。太过于灵魂的呐喊以致变成了浩介模式。搞错了。是回复原状。
『我不是问你可不可以。是命令你〝动手〟』
对卿的狂乱所洋溢出来的滑稽感感到厌烦的母体，现在的声音没有热度到了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那是，会让人想起过去〝神之使徒〟那无机质，又非人一样的声音。
如果是一般人，就会因本能所产生出来的忌避感而说不话来，或是会觉得不舒服而让背脊颤抖起来……
当然，在这裡的人都不是普通人。
「你傻了吗！？ 你是傻了吧！？ 重要的事情要说两遍喔！ 你傻了是吧！」
「远藤，你说三遍了」
阿一先生这样地吐槽了。
是太过衝撃性的事态造成的关係吗，熟识的两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无视了这样的疑问，还不仅如此，更把深渊卿模式下所产生出来的心痛的副作用摆去一旁，使浩介迅速地往阿一一指向虚空呐喊了。
「他是魔王吧！？ 在那个地方的人是那个把不讲理和鬼畜给装饰起来更是在凶恶的世界中最危险的傢伙吧！？ 是我的上司喔！？ 连黑心企业都会心寒的人喔！」
「南云，他没救了！ 不可以开枪射他！ 把你手从多纳那裡放开！」
「天之河，给我滚开。远藤死不了的」
用上了勇者的绝技。面对魔王还打算把修拉克的枪口都往对方身上瞄准过去，就使他抓住了阿一的手腕在四手交握的状态下扭成一团，要让浩介君从射线上逃开！ 叽哩叽哩、咕咕咕……这、这傢伙！ 是真的有要开枪的意思啊！？
面前就处在这种状态下，但是，母体的声音却掺入了些许的愉悦感情。
『嚯……这真是。虽然是从地下所採集到的能量残渣中设定好了转移位置，但原来如此。看样子你们所使用的未知能源似乎会因为个体而有差异呢。正因如此，才会形成帮派关係。真是非常有趣』
在和光辉相互拉扯的阿一眼角抽有了抽动反应。鬆开力气转而摆出了自然体，光辉呼的一声叹了一口气。
同时，也察觉浩介会被召唤过来的原因了。
是去解析了在地下被弄坏掉的转移装置，并重现出来。为了拉拢和阿一他们同样能去使用未知能源的存在，就利用了探查系统去调查了阿一的魔力残渣去设定座标的吧。
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选上浩介了。因为，在战斗时会装备最多阿一的神器的人就是浩介了。
理由虽然不清楚，但浩介在转移装置起动前的时间点上就已经处在完全武装完毕的状态下了吧。所以，这样一来，便可以理解他就会比拥有更强大力量的月她们，更会在具有阿一的魔力情况下使浩介被探测到。
『那部分的之后慢慢来就行了。好了，深渊卿』
「叫我浩介」
现在是问题很大条的时间下就不管了。
『现在，就请你说明一下，自己是处在什么状况下。比起我来做，他们的理解也会比较快吧』
「哎！？ 我、我不要……」
不知道为什么，浩介就用非常焦躁的模样不愿开口。视线飘来望去地在看向阿一。阿一他们也很惊讶。
『请你好好理解清楚。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我、我不要就是不要！ 你，是打算把我当成人质吧！ 开什么玩笑っ，那种――」
「喂，远藤。人质是什么意思？」
「诶！？ 哪、哪哪哪、哪有这种事情啊！ 啊啊，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以为我是谁？ 我可是深渊先生吧？」
原来如此，好像有问题在身的样子。明显到不行在动摇著。表情还一脸尴尬，眼神就像一隻金枪鱼一样在游移。
『原来如此。不想变成同伴的累赘呀。呵呵，这是人类在很不合理的情况下会採取的无意义的行动呢。都让我回忆起旧时代了』
「――っ」
为了理解状况理解Ｇ１０虽然採取了静观，但不禁就显露出反应。但是，就在他要说什么之前，母体就再次说话了。彷彿，就像是将Ｇ１０当成是不值一提的垃圾无视了。
「唔、喂っ，母体！ 你错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南云――」
『请听我说，枪和剑的异界人。你们的同伴已经落在我的手上――』
「啊ーー，啊ーーー！ 我听不到听不～～～到啦っ」
浩介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在妨碍母体。理所当然，所有人都无视他的存在。
「什么意思？」
「南云っ，那是敌人的戏言！ 你不要被她迷惑了，我相信――」
『我在他的肚子裡装上炸弹了』
阿一和光辉的眼睛很快就往浩介移动过去。浩介，哆嗦地就把视线移开来。看来似乎是真的。
阿一的眼神一下子就变得不快起来。光辉君因为是善良的人所以就露出平时那样会替人担心的表情。
不管怎样，都待不下去。
「你，搞什么鬼啊。英国和梵蒂冈的英雄也太丢人了吧」
「我、我哪有办法啊！ 突然就被召唤！ 魔法类的全都用不了！ 也没办法分身，左右都分不清楚，出现了很多未知的敌人，就算是这样我都打倒一百架以上了耶！ 也有很危险的软体生物，物理上都很努力了！」
原来如此，所以才会处于深～度下的深渊卿模式。第一人称都从吾变成吾辈了。
仅靠著无限提升上来的身体能力，一边在云上界内的複杂设施内逃跑，一边在打倒母体的私兵。并且，混合了不破坏掉核心就能够无限再生的〝侵略者〟在内的机兵混成部队，让母体无法对阿一和光辉出手。
「啊～，原来如此。就算是在深渊卿模式下只要去强化身体魔力都会减少吧。你是打算暂时迎合她，努力要掌握状况吧」
「对呀对呀。作为保险，我有把那隻软体生物的一部分撕碎了，然后虽然又把它给塞进到那个裡面……嘛，就是，那个吧？」
浩介的视线很快地就往自己的手看过去了。浩介专用的〝宝物库〟就在那裡。
大概，是要照母体的要求一边与敌人战斗一边在等待要让消耗掉的魔力恢复过来，接著就趁战斗发动宝物库。紧接著，打算把肚子裡头的炸弹召还出来去除掉吧。
虽然有办法做出吐出来的举动，但一看到她摆出来的动作，就明白过程中会被炸到的危险性很高。
宝物库的起动也是需要相对的劳力和时间，原本母体就不知道宝物库这东西。于是就区分不出，是为了战斗在行使魔力行使，还是为了启动宝物库起动在行使魔力行使。
而且，要是顺利的话，肚子裡有炸弹这件事，就能让母体大意而反过来变成很好的诱饵。
自己也明白继续战斗下去越来越糟。那么，就装作被戴上项圈努力去收集情报，浩介的这项判断其实是很冷静又合理的。
你明白吧？ 一定明白的吧？ 肯定明白的对吧？ 我有好好地计画一番了对吧？ 呐？ 浩介，就这样以拼命的感觉在诉说著。
『状况都理解到了吧？ 那么就请你们解除武装，听从我的指示。不然的话……都知道的对吧？』
「远藤，会被炸飞是吧」
光辉补充了。阿一一句话都不说，就定睛不动地在凝视著浩介。那个身影，看起来就是愿意归顺母体吧。带有要把满满的愉悦的笑声给忍下来的微弱声音就响彻开来了。
「南云，不用管我――呜噗っ！？」
被阿一凝视而开始冷汗直冒起来的浩介，虽然打算要说些什么，但那句话途中就被打断了。藉由痛楚。
浩介就按著腹部单膝跪下来く。看样子似乎是流体金属的炸弹在肚子裡动起来了。微小的〝侵略者〟进到体内是不变的吧。
『我不会让你做蠢事的。如果愿意帮忙解析那种能源，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吧』
「等、等等！ 要稳健地――嗯噗！？」
一边忍耐著痛苦，浩介都试图要诉说出什么。但是，紧接著，从天花板上滑溜地落下来的铁色流体就堵住他的嘴，使他的话再次被打断了。
浩介的视线往光辉看过去了。收到那诉说的眼神，光辉虽然一瞬间有显露出在思考的样子，但那道视线很快就就转往阿一似乎就明白了什么。面向浩介，微微地，但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点头。浩介便散发出安心感。
在那样的情况下，母体用含有恶意的声音，
『如果你们拒绝的话，我就会把你们当成是侵入这座乐园的异物排除掉』
从天花板、牆壁、地板再次派来铁色的流体金属〝侵略者〟，他们是天上存在母体的真正大军――大量的流体金属型机兵〝天机兵〟。 (注:流体金属，其实也可以改成液态金属。)
一瞬间就把整个空间都填满的铁色，果然，就和某史莱姆很相似。就在相隣天机兵挤成一团时，便陆陆续续融合起来像山一样在增大著体积。
『如果想做没有意义的事，我会如你们所愿』
全长有十米吧。巨大的山寨海星就蠢蠢欲动著。不，从增加的触手数量来看，已经不符合山寨海星这个形容了。
无数的青色光线在游动著，就代表唯一的弱点核心的数量就有无数个。藉由提高起来的不死性，数不胜数的触手样貌实在难以形容。然而，天之军势――怪物实在很可怕。
『不会让你们白白死去。没错，就像在那边那个死不瞑目的同伴一样』
「っ，母体」
母体，终于是把意识转向G１０了。不，一定一开始就有意识到了，但姑且就把他无视掉了吧。
Ｇ１０愤怒地就往前站出去大喊了。
「主人っ，大家才不是白白去送死っ！！ 是要削弱你的力量，将未来与希望相连っ」
『是啊，的确，你们就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打败了。要是觉得失去了许多技术的话，就不可能会承认自己的傲慢吧』
「对。人类，会将你的傲慢――」
话被打断了。被涂上了恶意和嘲笑的一句话给打断。
『但是，就只是那样す。我的世界已经是万全的。正因如此，才会朝异世界连接起希望吧……呵呵，那个希望也是』
察觉到母体要说的是什么，G１０就把视线往人在后面的两人移动过去。
「っ……阿一大人？ 光辉大人？」
并没有人回应他。阿一一直在看著痛到尊下来的浩介。
Ｇ１０也理解到状况了。被母体召唤过来的他是阿依的同伴，可能就是听他说过的家人。
眼前就有个在痛苦著的同伴，性命遭到控制，〝即便是协助〟这个心愿，都帮不上Ｇ１０。
光辉也同样。并没有四目相对。在阿一的旁边，显露出全然放弃一切的阖眼，保持沉默。
一看见这种情况，就会明白吧。也能理解吧。
天秤，是倾向母体那边。
母体嗤笑著。用就像是刮过金属一样的会使人感到不快的嗤笑声。
「这么短的时间裡……居然，有办法从那些残骸再现出来……」
全部都在那裡。在这个段阶裡，意外地阿一他们的家人居然会被母体召唤过来。
『你的二百年，和我的二百年是相同的吗？ 空间干渉系统的技术并没有完全遗失。除此之外的基础技术，我比你要更能熟练掌握也是不须言明的。归根究柢不过是探査船管理ＡＩ的你，是不可能赢的过一切ＡＩ之母的我吧？』
母体的话，伴随著绝望再侵蚀著Ｇ１０的感情。
是弄错什么了呢？ 错在哪裡了呢？ 应该要更多花点时间吧。原本，把不相干的异世界人给捲入进来就是错误的，这就是对那件事情的惩罚吧。
将悲愿放在心中在地底下卧薪尝胆了二百年。虽然没有向阿一他们提起，但事实上，运作已经来到极限了。
没有好好地维修，用废料的零件去掩盖再掩盖来维持生命。心臓可以说是重要的发电部位，连那个地方都持续在替作业用的机械供给电力而使损耗要比正常快上许多。那就如文字所描述那样在削减生命，Ｇ１０可以产生出来电力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在这场战斗中全力运转的缘故，胜利后要是没使用母体的发电设施就会完全停止――避免不了一死。
在紧要关头下，赌上了一切。是为了要实现约定。
『喜欢白白牺牲的人们的最后希望……原来如此，你也一样，似乎喜欢白白送死的样子。啊啊，机会难得。要不要听听呢，Ｇ１０P５５－B４０９』
「要……听什么を……」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向同伴说什么？』
「……啊……兹ーーーー！！！」
那就是，某种发狂吧。Ｇ１０发出了尖叫和金属之间摩擦过的声音。无数的小电弧奔窜开来，单眼激烈地在明灭著，由于过度负载而破破烂烂的球体更加地龟裂开来。
就这样，为了重要的同伴，单单一个人持续在战斗的金属战士就要暴走起来――就在那咫尺之前。
「找到囉」
随著那种微弱的嘀咕一起，出现了一声爆炸声。
然后，
「嗯嗯ーーーーっ！！？」
悲鸣了。
仔细一看，阿一就架著多纳。枪口在冒白烟。
哄堂大笑的母体，和要暴走Ｇ１０都不禁乍然停止，然后就把意识投向枪口的前方。
是浩介被撃中了。在腹部的正中央。
『「哎！？」』
二百年，不，活了相当久的这一方，两人就同时吐露出从没有过的惊愕之声。
但是，这才刚开始！
一道影子悠悠地就从Ｇ１０的旁边穿过去。太过于自然，明明感测器有捕捉到移动中的物体，但它彷彿就像是飘动中的叶子会使意识不会转向那边，不论是Ｇ１０，还是母体都没能反应――深入过去了。
光辉划破了寂静，宛如就像是被拉紧的弓一样抜刀了。
目标，当然就是浩介君的腹部！
「咿ーーーー！？」
一闪，就像是要与打出洞来的部分重迭起来一样俐落地一斩！ 顺便还用第二闪砍飞了嘴巴上的流体金属！
嘴唇没有时间可以去品味刀刃的气息。
「兹  nbsp;兹！！」
「嗯！？」
被剖开来的肚子――艾卡莉小姐就往胃裡衝入过去。浩介痛到很有艺术性地拱起背来翻白眼了。
但是，在异世界被锻鍊出来的肉体，和在这一年内的种种（深渊卿模式，也使用过很多次深度Ｖ）不起眼地增加起来的强度与精神力就不允许他昏过去！
「真实版的异○我不要啊啊啊啊啊啊っ！！！」 (注:エイリアン，是早期电影异形)
「兹  nbsp;兹  nbsp;兹  nbsp; 兹（炸弹拿下来了ーーーーっ）！！！」
一隻隻满是血的脚就从浩介的肚子裡冒出来了。那正如，某个小孩子的○形。
会大幅削减理智值，猎奇的景象就出现在那裡。
诺卡莉小姐很快地向再度翻起白眼来的浩介，以丝线进行缝合＆止血，还将所有的恢复药和止痛药都注射进去。光辉也赶紧撒出手上的恢复药。
这段期间裡，艾卡莉小姐就把炸弹「兹 兹！（嘿咻！）」扔得远远的，顺便很快地就用洗淨机洗掉鲜血。
……
……
……
人质发生了，正可以说是猎奇得伤害事件。犯人，就是人质的家人。
让Ｇ１０和母体都不会吧地无言了！ 明明应该是宿敌，双方却都很有默契地在大吃一惊的状态下没能有所反应。
这段期间，光辉就帮忙抱著肚子抖个不停的浩介站起来。
「远藤！ 你没事吧！」
回答当然就是，
「很有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っ！！！」
怒髮衝冠地大叫了。
很惨。也很有精神。正常是会哭出来，但，这肯定是被从炸弹中解放出来的喜乐之泪。
所以，阿一也以正面的笑容微微地摆出一个胜利的姿势。
「很好！」
「靠，〝好！〟你个头啊的好！？ 南云っ，你っ，真的打算要来个全套的深渊卿吗！？ 噢喔！？」
总觉得浩介君很火大……，阿一打从心底就用感到不可思议的表情感到困惑了。
用魔眼慎重地在观察炸弹的热源所在并正确地射穿，光辉朝腹部一砍艾卡莉摘出，诺卡莉进行治疗。要尽早，顺便也要用上无须启动宝物库那种激烈消耗魔力的方法去救他，就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了。
这，堪称是以默契十足的完美合作，短短数秒就把工作给完成了。
正是，One Team。还是华丽又完美的救出剧。到底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啊。 (注:One Team，团队合作的意思是一种流行语)
「我生气了っ，那个吓一跳的表情好让人生气！！ 所以我才讨厌你っ，你把人质当成什么了！ 喂，我说，母体！ 你有在听吗！？」
『诶？ 什么――』
处在无言中却突然被针对，就使母体直到刚才所展现出来的高傲分为都化为虚幻流露出困惑的模样。浩介则挂著眼泪吐露出不满。
「我，就说了呗！ 就跟你说了！ 把这傢伙当成人质是没用的！ 他可是会毫不留情就朝把他最爱的太太当成人质的傢伙开枪的人喔！ 是那种是一个会用严肃的表情将〝不与敌人交渉。敢对人质开枪。将这件事当成是常识〟给说出来的鬼畜臭傢伙！ 别人讲的话就要好好听到最后啊！」
『多、多么残忍无情……没血没泪……』
对不论是物理上还是精神都没血没泪的母体来说，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或许是心理作用吧，Ｇ１０就与阿一拉开了一段距离。
「哎呀，好啦好啦，远藤。就结果来看是成功摘出了――」
「就是说啊！ 姑且就说一声好了，谢啦！ 但我还要说。你也是啊，天之河！ 我，都用眼神跟你说了吧？ 用心地诉说了吧？ 去阻止南云！」
「诶？ 是那个意思吗？ 我以为是用好好配合南云去动手的这个意思……」
「哪是这样啊っ，天之河！ 你，不是那种人吧！？　你是那种会把现实问题给无视，『我一定会救你的！』说出这种话来的人吗！？ 我明明就相信你！ 明明相信你了！ 你背叛了我的信任！」
「……那种信任有点……我也稍微成长了。所以，是有考量到现实才砍过去的吧？」
「朝同伴的腹部！ 不可能会砍的吧！ 绝对！」
「砍的俐落的话马上就会癒合，放心――」
「不是那个问题！」
「不愧是，勇者。被很出色地砍了～～一刀对吧？」
「南云っ，你再闹下去就真的要来深渊卿了喔！！」
把不满地在吵吵闹闹的浩介交给光辉去处理，阿一就一边将多纳扛在肩膀上敲著人就站到Ｇ１０的旁边了。
「啊，那个，阿一大人……关于在母体那边……」
经由衝撃性的事态，似乎就使暴走完全平息下来了。Ｇ１０从混乱中重新振作起来，用战战兢兢的模样询问起来。
阿一耸了耸肩膀后，就轻轻地抚过Ｇ１０那出现龟裂的身体。只用这样去表达。从一开始，阿一就完全没有动摇的这个意思。
「谢……谢谢你……」
「噢，记得报答我满满的恩情。不要因为这种程度的舌战就抓狂。我期待你的道谢」
「是……会的っ」
单眼激烈地明灭著。与刚才的危机感不同，那是强而有力的光芒。
『你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呢。果然，异界人终究是人……』
是无法如她所愿缘故吗，母体的声音再次变得无机质。就像在昭示她的内心一样，巨大的天机兵便蠢蠢欲动起来。
相对地，阿一就往前迈出一步，吸了一口气。然后……
「母体！ 我绝对不允许，你所做的无数恶行！ 对把我重要的朋友弄成那副模样的对方，总使有好处要是以为我就会屈服于你就大错特错了！」
没有听见从某处所传来「不对，把我弄成这副模样的是你们……」的这句嘀咕。
「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是最宝贵的！ 你那玩弄它的蛮横行为，可以视而不见吗！ 我要战斗！ 为了这个世界！ 为了人们！ 虽然世界不同，但同样身为人类，就让我来拯救异世界的同胞！」
阿一的宣言凛然地响彻开来了。然后响起了同胞的声音。
「怎、怎么办，天之河！ 南云坏掉了！ 简直变成你了！」
「不对，那个，像我也……算了，虽然没办法反驳……」
「等一下？ 轻易地砍了我的腹部的人就是你天之河……像勇者的南云……哈，是这样啊！ 你们，是交换身体了对吧！？ 不然，南云他哪可能那么简单就说出那种台词！」
「不是吧。我就是我，南云就是南云吧」
「那么，该不会天之河是受感染了吧！？」
「……嘿咻」
「咿！？」
浩介由于阿一的转变而显露出动摇，使光辉的手指噗哧地就朝他那还没有完全阻住的伤口戳过去了。
虽然就像是在看以前的自己而确实无法反驳，但也不需要说成那样吧？ 类似这样，一股难以形容的愤怒就寄宿在指尖上了。
顺便，还传达了一个「南云是有目的的」这样的眼神。可以说是过去的黑历史自己的宣言被拿来做参考，就因为很丢脸而使脸红起来了。
苦闷著的浩介「唔、你……天之河，总觉得你变了……」地在嘀咕著。
这时候，母体就像是感到焦躁一样，就把目的――为了不被察觉〝要优先确保住电力〟，便阿一自称自己是出于正义之心揭起要打倒母体的一番话，给回绝了。
『不必了。那么，就砍下你的四肢，窜改掉记忆让你变成一具顺从的检体吧。我会让你后悔，去和那边的破烂联手的事』
「怎么会后悔！ 我，我一定――」
参考了被召唤到托塔斯后不久的光辉那番作为勇者范本的阿一，可是，就在要将最后的那句话说完的瞬间，只有一言，
「――要宰了你」
气氛一转。会让人有一种直到一瞬间之前所谈论正义都是错觉一样，渗透出杀意了。
短短的一瞬。微小的时间。
但是，当时所展显出来的〝鬼气〟与正义相差甚远。巨大的天机就好像是遭到物理性的压力一样在波动，Ｇ１０则有一种空间被辗压过的错觉，光辉和浩介也都因为隔了许久来自于魔王的真正杀气而不禁都使身体冻住了。
然后，被投以那绝大的压力的母体，
『兹――不可能』
用就像被气事给压垮一样的动摇声音回应了。那彷彿，就像在祈祷一样响彻开来了。
连自己都认为是不自觉吧，重新振作起来丢出最后的那一句话。
『如果你有办法打倒那架统合天机兵的话，我就会来当你的对手。请尽量挣扎吧』
发出哼这种小小的声音，母体的声音便中断了。似乎是已经无话可说将通话切断了。
随即，巨大的统合天机兵便宣告开战了。
激烈地让巨大的身体流动起来，触手的枪就如暴雨一样倾注而下。
阿一立刻就抱起G１０往旁边一跳避开来了。光辉他们也同样各自就让艾卡莉和诺卡莉坐在肩上往后一跳。
就这样，阿一配合气势要发出应战的号令――在此之前，
「呼哈哈っ，能够在勇者与魔王共同战斗的舞台上跳舞多么幸运啊！ 沸腾了，太令人沸腾了っ，真是太Exciting了！！ 来吧！ 朋友们哟！ 就让我们来证明，吾等的友情是最强啊っ！！」 (注:エキサイティン，这是NETA 海贼王裡面的布鲁克，是边说边整个人向后仰姿势含台词)
「「……」」
一瞬间就变回深渊卿，就开始说起什么了。
精神饱满到让人无法想像他才刚动完杂乱无章的即兴外科手术而已。处在引擎全开，油门踩到底的状态下，心已经是最高时速了。
魔王一瞬间就无力下来。勇者则是一脸尴尬。
上界的机兵团就如雪崩般从房间深处的门那边涌进来。统合天机兵开始放出不吉利的青白色电弧。
在那种紧迫逼人的战场上，就只有，深渊卿那「哇哈哈っ，哇哈哈哈哈哈」的大笑声在迴盪著。
---------------------------------------------下周，作者赶稿可能不更新---------------1/26 修正名词  nbsp;外星人-->异形。修正:深渊卿的台词"太激动人心了"--->太Exciting了
附图:
エキサイティン，深渊在讲到这句台词时的动作




◎12魔王&勇者编 恶化了？ 不是，是加重了！
「请争取时间！ 我要指定并整合核心！」
在轰鸣声和大笑声震盪开来的战场上，G１０的话响彻开来了。
整合核心――是一个没有听过的名词。但是，不论是阿一还是光辉甚至是卿，都没有去问那是什么意思一瞬间就察觉到了。
阿一用魔眼，光辉和卿则是用太阳眼镜，去确认巨大的流体金属型机兵〝统合天机兵〟的异常。
没错，天机兵唯一的弱点就是核心――它可以以无数的星星数量来形容内包在身体裡。
阿一的子弹虽然能射穿其中之一，但那只是使一架天机兵分量的部分崩坏而已，马上就能再生回来。压倒性的质量和无数的核心，就给予了天机兵在战场的绝对优势。
但是，并不是无敌。恐怕，将统合起天机兵作为机兵来运用的核心是不同的，那才是所谓的整合核心吧。
「我不会拒绝淑女的请求！ 好吧！ 在我这个深渊卿的幽深黑暗下――」
「G１０，要多久时间？」
好像有谁在说什么，但那对现在不重要就无视了。
阿一，朝由侧面揍过来的极粗如同原木一样的触手瞄准过去，射穿其中一颗核心。咚啪一声触手的一部分就崩落，形成了一个拱形的回避空间。仰躺一样后仰起身体穿过的同时，便直截地提问了。
「还需要六百秒才能解析完成」
「哇哈哈，区区十分钟！？ 这样就别说争取时间，就由我这个阿比斯――」(注:这裡的阿比斯是远藤的姓。顺便说一下，浩介的中间名的"E"，是远藤的缩写)
「三百秒内搞定」
「说得很乱来呢。但是，来试试看吧！」
频繁的对话期间裡虽然会有奇怪的噪音介入近来，但阿一和G１０都不在意。
「来囉っ！ 准备好！」
光辉发出尖锐得警告。
统合天机兵发出青白色的光芒，在头顶收束成一点。紧接著，那个地方就变化成筒状。被收束起来的能量，就发射出如科幻中所出现的宇宙战舰的砲撃了。
填满整个视野如牆壁一样的能量砲撃，最初被瞄准的卿就往旁边一跳回避开来。
「哼，在吾之深渊面前光是无意义――」
「快」
视界的角落似乎就有个人以行云流水的旋转在闪避著，但勉强忍住很想去吐槽，光辉就透过会伸长而出的抜刀术从根部砍断了触手的砲塔。
被横扫开来的能源砲追著跑的阿一，没有去确认失去了指向性砲撃无意义地就朝天花板喷射过去，就用精密射撃同时击破了头顶付近的六颗核心。
完全让能源收束起来的地方毁坏必然就会引起爆炸。统合天机兵多次被刨开来的头顶整个就被轰飞。
当然，这种程度是不可能会停止不动的，飞散开来的流体金属立刻就顺著天花板和地板往统合天机兵的所在位置复原过去，使头顶瞬间便再生了。
然后，就在再生期间裡触手都还是不断地在使出如枪阵一样的攻撃，同时，
「啧，烦死人了っ。艾卡莉、诺卡莉，去封住出入口！」
「「兹  nbsp;兹」」
蜂拥而来的上界机兵部队就以联合攻撃袭击过来。
滑溜地接近过来的两架剑机兵就从左右两边朝阿一袭击过去。拥有突机兵无法相比的柔软度与流畅的动作。
阿一用多纳和修拉克的枪口，挡下了两把高热剑，就这么扣下板机。
虽说是科幻ＳＦ世界的刀刃却无法立即溶断异世界製拥有最高强度的手枪，随著被发射出去的两颗子弹两片刀刃就被弹飞在空中飞舞了。
两架剑机兵，立刻就高热剑反手一握横扫而出。但，那个时候，阿一的身体就已经是一边在旋转一边趴向地面往下一沉，与回避就从正下方射出子弹贯穿头部了。
看都不看敌人膝盖一弯岛落下来的样子，阿一便再次利用子弹去碰撞砲机兵发射过来的电磁砲去改变其轨道。
利用了类似光辉那偏移开来的技巧，很精湛第，就消灭了绕到背后来的剑机兵分队。
而，触手的枪雨就朝那样的阿一而来。就连如树叶一样摆盪起来最小限度地迴避著，从一开始似乎就无法停下他的脚步。没有去回收从地面下冒出来的无数触手之枪便直接使其硬化，形成一道金属栅栏把阿一关起来了。
在那种绝佳的时间点上，连同触手要一起把人给辗死的盾机兵就以高速衝过来。
「哼。困扰吗？　魔王殿」
「困扰个毛啊。不对，我很困扰。主要是你的言行」
盾机兵停止了。藉由从正上方降落下来的卿，头上就被插著两把高热剑。
看样子，是刚才被阿一给打飞出去的东西，无异议地在空中螺旋前进把东西给接住的卿，就这么朝盾机兵捅过去的样子。
卿一「哼」地笑著一边拔出了高热剑，华丽地使出了一个转身同时就溶断了将阿一困住的触手栅栏。紧接著，便很有艺术性地将失去光芒的高热剑扔出去，用装B的表情说起话来。
「哼嗯，果然要选就要选个好握柄……〝高热剑(虚魂之业火)〟充其量只能使用五秒左右。哼哼，也就是绰绰有馀啊っ！！」
「情绪这么亢奋啊。还有不要乱取名字。那是哈乌利亚的坏习惯喔，下任族长」
卿把身体微微往前倾的同时，五指张开来的右手就摆在脸部的前方，左手则是握验背后腰间上的小太刀上摆出了一个很有强调感的JOJO立。阿一的精神力一点一点在被削减。
接著，子弹和触手的风暴就袭击而来。和卿以往左右两边分开来的态势闪避开来的阿一，就为了要守护自己的心灵发出指示了。
「远藤」
「要叫我深渊卿！ 或是阿比斯都可以！ 吾的盟友哟！」
「用你的小太刀和苦无要攻击到核心很不容易吧。你就以排除上界机兵为主」
「无需去区分敌人的能力，深渊会吞没一切。但是，如果是魔王陛下的勅命，吾会以深沉的黑暗为名起誓――」
「谢啦。那就拜託你了」
「哼。吾会以常闇的绝技――」
「艾卡莉！ 诺卡莉！　去协助远藤！」
「好吧！ 娇小的魔王的下属们哟。就和吾――」
「「兹  nbsp;兹！！」」
谁鸟你啊！ 因为，越是去听就越会受到伤害！ 就像是中毒一样！ 就跟中毒一样！
没有把话给听完的卿，就一副完全没有反应的样子。不仅如此，还因为魔王的勅命而展现出很开心的模样。
一度有感觉必须要去迎敌，但原本他的魔力就应该已经是来到极限了但……模样完全看不出来很疲惫。倒不如说，是兴奋到了极点。
对上无法说话的机兵部队，一直很痛地――并没有，就在用一副很了不起的语气在说话，或是吐露出许多设定好的台词，又或是摆出没有意义的JOJO立，甚至还高声喊出使不出来的技能名称的魔法下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现，或者是「接招吧っ，吾那超越了勇者至高斩撃！」一边这么说一边进行了很普通的飞踢……
「南云啊っ！ 你，到底对远藤做了什么！？ 症状比我出门旅行前要更加恶化了不是吗！！」
「别、别说得那么难听啊。喏，你看，之前就这样了吧」
「机兵的精鋭部队都混乱成这样了吗！？」
确实，所有的上界机兵渐渐地在使混乱加重了。
因为他们的层次比较高的关係，分析敌人的能力也很优秀。越是战斗就能判断对方的攻撃手段和行动模式，进行更有效率的战斗。
没错，应该是这样。
但是，遇到深渊卿这招就不管用了！ 因为，言行非常乱七八糟！
「接招吧！ 吾之秘剑！」会这样一边那喊一边使用小太刀！ 为什么会收刀用踢的！？ 话又说回来，原本他说的话就很莫名其妙了，在技能名也很莫名其妙下，更妙的是明明技能名相同每次施展出来的技能都不同是怎样技名！？ 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摆POSE！？ 用什么样的原因要转圈！？ 完全无法分析！
总觉得，都好像可以听到机兵们，和在隔山观虎斗的母体，那混乱的内心所发出来的心声了。1
这确实，比魔王和勇者的絶佳技巧要更好，令深渊扩大开来。
「反正是做了很多乱来的举动吧？」
统合天机兵在体表上製作出无数圆锥型的刺，光辉一边将等同于战车砲威力被发射过来的它以斩击偏移开来的同时，就很疑问地这么说了。
「那，算了，只是拜託他很多事而已……嗯，不是我的错」
统合天机兵发射出如波浪般的流体金属，朝在房间角落拼命地在进行解析作业Ｇ１０袭击过去。
阿一介入进他们之间，用魔眼立即捕捉到二十颗核心之中的十二颗并精准无比地射穿了。
长浪开出一个大洞，阿一鑽过流体金属的洞跳跃起来翻转了。一离开长浪的背后同时多纳&修拉克的转轮就在挂有子弹的弹带下方滚动起来。
这样一来，左右同时以大拇指弹出弹带内子弹很夸张地就往转轮收纳进去完成装填。
射穿包覆在长浪内剩馀核心，并把朝人在空中的阿一袭击过去的其他触手的核心也给破坏掉。
在流体金属飞散开来的时候，阿一就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态度继续说起话来。
「该怎么说咧，对了，有错的是地球」
「我可是第一次听到会把错託给星球的人喔！？」
不愧是魔王大人。转嫁责任的量度太大了。
光辉以最小的动作避开不知不觉就在地板上蔓延开来的流体金属所发射出来如剑山一样的圆锥形的刺时进行了吐槽，但阿一却因为硬化而使枪击被弹开进而露出苦涩的表情在找话说。
「地球意外地很幻想啊，就是它把远藤逼入困境造成的」
「不要说谎了」
「那傢伙，现在除了拉娜以外，还有三个女朋友吧？　天才金髪美少女博士和本事惊人又是宅女的美人捜査官和天然呆最强的驱魔师」
「你在唬我吗！？」
「在你不在的时候，人类就怪物化、，地狱的恶魔就要支配地球了喔」
「听你在唬烂！」
我讨厌那样的地球！ 光辉就这么伤起脑筋。触手的枪就穿过自己的头顶。故郷的幻想化，和朋友的感情事就有了一股说不上来的感受在对心理上造成衝撃以及一团乱糟糟的感觉。
「会向你挑战的远藤，明明那么专一……拉娜小姐――」
「顺便一提，拉娜说还要他再娶三个」
「果然是哈乌利亚啊っ」
「嗯？ 你在叫我吗，吾友哟！」
「没有！」
深渊卿，似乎非常有自觉自己是下任哈乌利亚族的族长。哼地在笑著的姿态，微妙地很令人感到火大。
顺便，就连摆出「人啊，是一种会改变的生物」这种表情来的魔王也一样，非常微妙地会令人感到很火大。
而，这时候，空间就被灿烂的青白色光茫给照耀了。
看样子，是即便是队上了一百架的机兵团进行一百次要把人给杀了的饱和攻撃，但完全就是无法对阿一他们造成伤害，就是统合天机兵麻木了。让全身闪耀起来，青白色的光线就以至今所无法相比的速度开始奔驰起来。
而，给人有这种感觉的下个瞬间，
「唔っ」
「糟糕っ」
「唔っ，动作っ」
三个人吐露出三种截然不同的话。闪光奔驰了。如电光般的闪光。不具有指向性，是不分敌我无处可逃的放电攻撃。
三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没忘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便各自阿一是用外挂式可变盾，卿是用苦无，光辉是用伸长出去的圣剑代替避雷针成功阻止往Ｇ１０而去的放电。
但是也因此，就避不开直撃，就算不会造成重伤都避免不了麻痺所造成的硬直状。
统合天机兵，以失去本该是自以人的上界机兵部队作为代价，得到了绝佳时机。
呼呼地搧著风，统合天机兵整个庞大的身躯，就朝Ｇ１０袭击过去了。宛如氾滥的大河一样。铁色的激流，就以压倒性的质量和不寻常速度为了吞没Ｇ１０而逼近过去。
「哪、哪会让你得逞啊っ」
最先动起来的人，果然是阿一。拥有〝缠雷〟，针对雷撃原本抗性就是最高的缘故，在激流到达之前勉强把Ｇ１０抓过来。
Ｇ１０没有反应。是相信阿一他们，全力在使处理能力投入在解析之中吧。
完成约定的时间，还剩下三十秒。
但是，那三十秒――很漫长。
（一定会有什么动作っ！！）
不由得就在内心裡咒骂起来，统合天机兵的动作非常犀利。那正是，活体的激流。
即便没有捕捉到猎物，一碰触到地面就会如间歇泉一样喷起，就这么画出一道弧线去追踪阿一。
（为什么一开始会没有那种动作？）
把Ｇ１０抱在腰间往牆壁一踩，借助脚力一跳。千钧一髮之际闪避开来。激流将牆壁粉碎了。
往空中跳出去的同时，阿一的观察眼看穿答案了。就像是置之不理一样，统合天机兵的一部分就被遗留下来了。完全显现不出动作，像一块在融化的冰一样在消融。
（原来如此。是能源的需求和供给没有去得平衡啊）
换句话说可以称做是突破极限的状态吧。以过度消耗能量消耗作为代价，得到数倍的能力。
这样一来，这段期间可以当成是自灭，但也没有那么简单。
「糟了っ」
激流被分成三条分支，并且三架单一的天机兵就从天花板渗入进来。恐怕，是要以此来延长一定程度的活动时间吧。
射穿了天机兵的核心同时，虽然想要让其中一条激流可以毁坏到一定程度但――赶不上。
因此，
「远藤っ！！」
「了解！」
把Ｇ１０扔出去了。从麻痺状态下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卿，就往空中一跳出色地接住了。
接著，神速般延伸出去的拔刀术四连撃，就让第二条激流四散开来。但是，能做的就这样。
剩下来的激流直撃而来，阿一就这么被撞到天花板。直撃的瞬间只有让接触的部分硬化，就造成了宛如是拿著多琉根的希亚所使出来的全力挥击一样的衝击就扩散开来。天花板上裂出一道到放射状的裂痕，阿一的嘴裡吐出「噗哈っ」一声的呼气了。
是隔了许久所受到的伤害。儘管肉体很强壮，但或许连肋骨都裂开来了。
虽然在日本的生活并没有打算要让身体变迟钝，但儘管如此，还是太和平了吧。在托塔斯以返乡为目标拼命地在挣扎的时候，那种刺激感有了回来了的踏实感时，就不禁露出苦笑。
「南云っ」
「不用管我っ，死守Ｇ１０就好！」
就连从天花板落下来的同时，也都是用怒吼在回应光辉的声音。视线的前方，激流就像要把卿给包起来一样袭击过去了。
一发从袖口弹出去的一颗子弹，就在装填进滚动著的转轮内。头下脚上地往下掉落的同时就往要把卿包围起来的流体金属的激流瞄准过去，进行枪撃。
就连在那种状态下，不，正因为是在那种状态下才让精密射撃的准度更往上提升，在不会瞄错的高速下破坏掉动起来的其中一颗核心，使激流瞬间就开出一个洞来。
「勇者哟！ 接受吾的信赖吧！」
「这么游刃有馀！？」
宛如，一开始就知道会这样了，在完美的时间点上卿的传球便通过那裡。光辉接住了飞过来的Ｇ１０。
同时，卿也挨中了激流被打飞出去，把已经停止运作的几十架机兵捲入进来往深处的牆壁激烈撞过去。
当然，激流一瞬间就往光辉流动过去……
「兹！　兹！」
「嗯，我好像可以明白你们在说什么……要小心啊！」
往后面一跳的同时用低肩投球把Ｇ１０投掷出去。在前方的就是用丝从天花板那裡垂吊在空中的艾卡莉小姐。
用蜘蛛网出色地接住飞过来的目标，然后就像以前，对贾斯伯做过的那样进行「诺卡莉酱给～～你っ！」与「艾卡莉酱，传的好！」，扔给了诺卡莉。
被当成球的Ｇ１０，虽然模样很可怜但……
「解析完成了。整合核心的位置，投影！」
在争取来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时间正好三百秒。Ｇ１０的工作也很完美。
统合天机兵解除掉激流模式变成球体。是察觉到藏在无数的核心当中的方法已经没有意义，似乎要用压缩庞大的身躯来提高密度进而提升防御力。
全息影像的红色十字线，就与变成球体的统合天机兵重迭起来。就在打叉那部分的深处，就是那傢伙的心脏――整合核心。
「天之河！ 削掉！」
「了解！！」
连空间看似都能一分为二的斩撃的风暴，在削减著统合天机兵的身体。就算有高密度的金属，都不可能抵挡的了在异世界中被称为是剑圣的勇者与圣剑的斩撃。
就这样，在统合天机兵的前部被削成好几片的金属板而使防御力下降的时候，鲜红色的电光就迸出来了。
「母体，你有听到吧？　――我现在，就过去你那边」
用双手架起多纳的阿一，浮现出凶恶的冷笑了。
就这样被发射出去的是鲜红色的枪。
即便硬化，要挡下被电磁加速出去异世界製彻甲弹的强度――都不够。
缠绕著电弧的鲜红色闪光，分毫不差地就射穿了十字线的正中，穿过了统合天机兵那硬化过的身体还打穿了它背后的牆壁。
一股寂静的气氛瀰漫开来。
一拍。
统合天机兵，就像是融化一样崩塌了。
要担心的事情是――要与解除合体后变成单机的天机兵所展开的第二回合，但情况看来不是如此。只有在明灭著的无数核心滚落出来而已。恐怕，是把作为统合天机兵来运用的能源都使用殆尽了吧。
一确认到这种情况，阿一就把多纳收进枪套了。向轻飘飘接近过来的G１０投以称讚的言语。
「Ｇ１０，用这么短时间做得很好」
「感谢」
回答很简洁，而且噪音很严重。浮游也变得很稳定。就是做了很乱来的举动吧。加上暴走时的裂缝，看上去什么时候会停止都不奇怪。
「我们走吧，阿一大人」
可是，那声音，倒不如说听起来要更加的强韧。
阿一微微地眯起眼来，马上就点头了。
「时间了。Ｇ１０、天之河、远藤。我们一口气衝过去」
「好的！」
「啊啊！」
只有一个人。没有回答。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抽泣地悲伤之声。
「难道是，深渊卿你发出来的吗？　是受伤了吗！？」
Ｇ１０虽然很担心地发出声音来，但阿一和光辉则相互而视，接著，就大大地叹出一口气了。
试著就这样往深处过去时，就有个人在机兵们的残骸堆中三角座起来……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很痛，快站起来吧」
「远藤，现在没时间给你那样了。请你看一下气氛」
「可以对我更贴心一点啊！」
是来自于狂乱的心痛，和由于魔力来到了极限所造成的疲惫，以及物理上体内的疼痛（主要是胃）。
但是，那样的浩介出自内心的呐喊却是被魔王与勇者不屑一顾，就被物理性地拖著走，消失在通往山顶的道路的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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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咽地，在发出悲伤之声来的浩介，终于展开三角座了。抱著膝盖，在面对来自心灵和身体的伤痛而颤抖著。似乎在各种意义上伤得很深的样子。
顺便一提，他正处在现在进行形下，领子被抓住拖著走当中。
「喂，远藤。你是要哭到什么时候。看开一点啊」
「虽然隶属于南云家族，但我可能已经来到极限了」
「不要把我们家讲的跟黑心企业一样」
光辉苦笑著的同时，就一把将浩介抱起来了。不愧是，心地善良的勇者――
「呃っ，别这样っ，放开我天之河！ 你是有多恨我啊っ」 (注:那句别这样，原文是おま。有闷热的意思，这边是指男人与男人贴太近所给人的搞基味)
「不行，你看起来还要再花一点时间恢复我想就由我来搬你了」
「谢谢！ 但是，问题在于搬运的方法！ 搬运的方法啊！」
「嗯っ那个，有哪裡很奇怪吗？」
「将男人公主抱！ 不能这样！ 绝对！」
「……你的意见还真多啊。远藤，那时候的你已经不再了啊……」
「闭嘴啦！」
不愧是，很会插旗的勇者。就连公主抱的举动，都和他那必杀的剑撃同样华丽。 (注:一级フラグ建筑士，指的是很会插旗<针对女性>开后宫的意思)
光辉很俐落地就把厌恶到在手脚乱蹬的浩介往背后一放，重新把人揹了起来。对浩介来说，这样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就放～鬆下来开始努力进行恢复。
本来，浩介的深渊卿模式，作为提升能力的代价会有很花时间这个缺点，就算处在限界突破的状态下在解除后都还拥有几乎不会疲劳的特性。
但是，这次将那段阶的能力跳升地提高到最大深度的里技――因为连续使用了最终・深度，就使他陷入到疲惫的状态下。
现在，正处于以打到那台统合天机兵的地方作为基准，穿过了电梯井，浩介被带著前进在那条通道上的时候。
「Ｇ１０，怎么了？」
「没有敌方的反应」
「母体那傢伙，有意思要靠自己解决吗？」
「不，那种可能性很低。虽然有做过扫描了，但有感应到这附近有许多大型热源。恐怕，是许多不太想去破坏掉的设施吧」
「原来如此。那么，前面就有会被波状攻撃的可能性了」
「十之八九，有意直到到达自己所在的地方为止，都要让对方尽可能有所损耗吧」
「明明自己说过要来当对手的」
一边和Ｇ１０这样在对话，同时，阿一还发出〝念话〟了。乘坐在肩膀上的艾卡莉就把丝黏在光辉他们的身上，用丝的电话就能进行私下交谈。
『天之河、远藤。装做什么事都没有进行对话吧。或许母体有在监视』
『喔、噢？　这是，直通的念话啊』
『怎么了，南云』
就旁观者来看是看见他在和Ｇ１０在对话著，但时间上却是用直接在脑内响彻开来的声音在对自己说话，就使光辉他们不由得地吃了一惊，在想办法修饰表情了。
『远藤，我确认一下。你，记不记得，召唤装置在的那个房间？』
『那是当然的吧。斥候可是我的领域耶？ 就算拼命在逃窜，走过的路线都会记下来』
不愧是，人类中最不起眼的男人。除了战斗之外也很有能力。
『那么，你就去有召唤装置在的地方。然后……破坏掉吧』
『什么っ、南云！ 那是――』
光辉会动摇也是很正常的。浩介也同样感到很惊愕。因为要亲手，破坏掉回去的手段。即便有别的方法，为什么还要把战力给分散掉……不得不使人有这种想法了。
『听好。针对远藤的言行，母体就判断成人质是没用的。但是，这并非绝对』
『那是……这样啊。被召唤过来的是我倒还好，但只要不限于月小姐她们，在如果是后卫职的人被召唤过来的时间点上就惨了』
『是啊……救出远藤的方法就给人有这种感觉了，为了不让她去进行第二次的召唤就有意识地去诱导了吧』
光辉他们显露出心领神会过来的表情。表面上，「这么说起来远藤。你，在被召唤之前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兴致勃勃地在閒聊。
『你偶然的全副武装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不然，平常拥有最多我的神器的人就是老爸和老妈了，而且假设是在全副武装的状态下肯定会变成是缪被召唤』
双亲和爱女的召唤。确实，会是最坏的情况。
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阿一一定会做同样的事。如果是为了拯救而要做出最妥善的判断，就会毫不留情地开枪。但是，他们和浩介不同。就算对痛觉有很强的忍受力，但不会有对战斗具有确实的觉悟……
『唉，如果是缪酱的话，倒不如说她会『拔拔开枪吧！ 快点射过来喏！』气魄逼人地这么说，但……』
『你，说缪……不，这有可能』
『真的吗！？』
『因为缪酱，有在接受战斗方面的英才教育，感觉是那种做好万全准备的系的幼女。……对我，都已经直呼其名了……』 (注:深渊卿2章中，浩介打电话找月时缪接电话的过程)
光辉的脑海裡就浮现出「是我库涅！」这名有做好万全准备系的幼女朋友。为什么自己的身边都是幼女，有了这种觉悟了吧。
阿一叹气的同时继续往下说。
『召唤的对象如果是希亚，在那个时间点上就可以确定是赢了吧』
『啊啊，嗯。是我很对不起喔』
『算、算了吧，因为希亚小姐的身体强化很异常啊……』
『才不只是那样喔，天之河。现在啊那隻Bug兔，都能够使唤异世界的七位神灵，可以做到月那样的广域歼灭了』
『不会吧！？ 明明意义不明地强到不行了，还变得更强，希亚小姐的目标是放在哪！？』
『我也不知道喔。只能说她是那种会很自然地就能够限界突破的不可思议的生物』
南云家族最终兵器新娘〝希亚〟。在这个不能使用魔法世界，确实。是一隻无敌兔子。
浩介把「其实在南云你们转移后，天之河就被赶去讨伐预定要打倒的神域魔物了」这些话给听进耳裡的同时，阿一便继续往下说著。
『总之，要破坏掉母体会先下一城的可能性。但是，我也想避免不去管母体。远藤，去弄坏那个装置』
『原来如此啊。确实是需要分工』
『我不认为装置的附近会没有敌人。但是，也没时间等你完全恢复了。换句话说，我会把艾卡莉和诺卡莉借你。交给你囉』
『了解了，老大。我会尽快和你会合的』
浩介轻易地就接下了艰钜的任务。那句话有保证会完成任务，洋溢出绝对的自信和决心。
光辉虽然「这样啊。是莉莉要你代替我接下委託的啊」这么回答的同时，内心裡还是有一股稍微惊讶的感受。
原本，两个人就很合得来，在自己离开地球的期间裡，感觉到他们的关係变得更加稳固了。
光辉虽然是自己决定要来托塔斯的，但一看到那样的阿一和浩介时，就不由得有了一种很寂寥的感觉。
用苦笑辉扫除那种感受，光辉就说出疑问了。
『把艾卡莉她们借给远藤，有办法从发电设施那边抢到电力吗？』
『Ｇ１０，如果是你的话就办的到吧？』
Ｇ１０对于阿一的提问，就以单眼的明灭来回答ＹＥＳ了。
Ｇ１０很显眼。因此，是有考量由艾卡莉她们来抢夺电力会是最好的，但很想把召唤状置完全破坏掉。而且，
『现在的Ｇ１０已经来到临界点了。看就知道了吧。母体会判断她不会是多大的威胁。现在的话，应该会比展现出能力来的艾卡莉她们更不会被意识到』
原来如此地点了点头同时，这次换浩介询问了。
『这么说起来，要从那个发电设施抢到电力，靠它开启传送门回去就行了吧？』
在怒涛的展开下，浩介几乎不知道Ｇ１０的事和这个世界的真正情势。光辉注意到这点，便大略地进行说明了。
果然，对于这个无可救药又自导自演的世界，就令浩介显露出「太可恶了吧」的表情。不禁，就打断了檯面上的交谈而吐露出咒骂，就被阿一斜瞪了。做了一个咳嗽。浩介就把突然浮现上来的疑问给说出口。
『咦？ 如果想要电力的话，不是可以从机兵的残骸中抢过来吗？ 天机兵会放电吧？』
『天使能源，并没有方便倒可以把被放出来的电力给收集起来蓄电。因为才刚做出来的不久』
加上，要蓄电也会需要相对应的时间。从机兵的残骸中抢走的电力被知道，在面对第二次召唤的这项危险性时时间就会变得很急迫。更重要的是，
『要是在那种地方把电力抢过来，要去抢发电设施就会被警戒了吧。先装作不感兴趣会比较好』
『啊啊，的确』
能够理解地点了点头，顺便在檯面上「神域的魔物啊，神域的魔物阿 除了报告中的那傢伙之外还有很多。而且，你相信吗？ 我，有和真实版的○刚展开过单挑喔。而且还是会使用魔法的金○！」一边这么吐苦水，一边在询问自己应该採取的行动了。
『那个，说起来，我要做什么？ 是要留下来？ 还是，和南云回去一次呢？ 要进行游击战的话，我想我留下来会比较好』
『不用，不需要』
浩介感到困惑了。光辉也同样。不管怎么想，可以骗过机械的耳目的浩介在阿一准备完全之前会是最能争取到时间的战力。
为什么，那样的阿一会得出那种很不合理的结论啊。
答案就是，和檯面上的对话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作为直白的一句话被说出来了。
「我要宰了那傢伙。绝对」
察觉到方针改变了这个意思，使光辉睁大眼睛了。Ｇ１０也同样单眼激烈地在明灭了。
「阿一大人？ 那是――」
「今天，会在这裡，确实地把她给宰了。不会给她逃走的」
明确的杀气在翻涌。面对倒吸了一口气的光辉他们，阿一自言自语地说起话来。不，或者说，是对著在监视这边的母体吧。
「人质对我不管用。但是，她盯上我的家人了。还让他捲进纷争。在把远藤扯进来的时间点上，那就是针对我来的宣战布告了」
不仅仅是以原则将〝为了这个世界的人们〟给讲述出来而已。这已经是，对南云一所发动的战争。这样一来，就没有除了歼灭以外的选项。
更何况，在回去一次做准备的期间内，是否会被製造出新的召唤装置，又有谁会被召唤过来。
不是要当成人质，而是要作为被杀掉时的报复，或者是为了要动摇精神为目的的杀害？
「在关键时刻能够召唤我的家人的时间点上，在拥有那项知识的时间点上，我不会让母体活下去。一定会宰了她。这是最优先的事项」
採取安全策略，要回去是不会犹豫的。穿过死线。就像过去，对上了异世界的神那样，会以不退让的觉悟杀了母体。
回去一次的方法，在家人具有会被召唤被杀害的可能性之上，阿一的心裡就已经有第二套的计划了。
对母体的宣告，无疑是真心的。
「这样啊。不知不觉，就变成是我们的战争了」
「……对不起，阿一大人、光辉、深渊卿大人」
「叫我浩介就可以了」
「不用道歉吧。揍飞那傢伙之后，再谢我。我说过了吧？」
「是有这么说过呢。嗯，我就做我能做的。当然，光辉大人和浩介大人也是」
「不，就说深渊卿……啊不对！ 不，不是！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啦！ 感谢你的纠正！ 如果是我身边的人，都会怀疑是不是中了诅咒都不愿意更正称呼――」
「阿一大人。有感应到垂直洞穴。大概，有往上一层的昇降机」
「远藤，装置的位置是？ 上面吗？」
「……不，是这边的通道，我们就在这裡分开吧」
对著看似很诚实地Ｇ１０所做的自然交谈被突然打断，浩介就把脸埋在光辉的肩上嘀咕起来。明明很讨厌被公主抱，现在这副模样简直就是个少女……
光辉苦笑起来的同时，就把人稍微拉开了。
「远藤，这个你拿去」
虽然情绪马上就滴落下来，但拥有钢铁般的精神力的浩介立刻就转换了心情。然后，在确认到艾卡莉和诺卡莉就坐在肩上的同时，就收下被递出来类似平板的东西。
「是空间歪曲炸弹。使用方法艾卡莉和诺卡莉知道，路上就先问问她们」
「了解。……南云、天之河，你们要小心」
拳头迅速地伸出来了。
阿一和光辉面面相觑起来。彼此四目相接的瞬间，就露出有点感到厌恶的表情但……二人一起耸了耸肩膀，砰地和浩介的拳头碰触在一起了。
「干嘛啦，你们两个。动作一模一样。果然你们的关係有好一点――」
「打你喔？」
「砍你喔？」
「为什么啊！？」
这两个傢伙好凶暴！ 露出这样的表情转身。
「Ｇ１０你也是，要小心啊。特别是，扯上这两个人」
「谢谢你。深渊大人」
「是浩介吧！？」
吐槽渐渐成了看家本领，浩介就跑向其中一条岔路了。
作为魔王和勇者，一瞬间就让他们有了一种很暧昧的存在感。
「好了，在那傢伙回来之前――宰了」
「啊啊。每件事都要他帮忙会很丢脸的啊な」
阿一和光辉也同样往前进了。
「请小心。上一层有无数的敌对反映。就埋伏在那裡」
同时，就蹦出正好的杀意和战意来了。
和阿一他们分开来的浩介，就凭著记忆跑向召唤装置的房间。
直到刚才的对话虽然已经恢复到一定程度，但魔力剩馀量大概剩三成左右。是相当严峻的情况。
但是，他的脚步没有不安，连心也没有不安。
「魔王他，为了我们都做好死斗的觉悟了。那么，〝艰巨〟程度的任务，就要好好完成」
「「兹 兹！！」」
「没错！」「请加油！」这样激励地（？）在肩膀上飞跳著，使浩介浮现出苦笑了。
赌上魔王的右臂知名，绝对不会出现第二次召唤被害者。在谁会被召唤过来之前，会想办法破坏掉。
以那股气概将疲劳扫出到意识之外，朝双脚注入更多的力气了。随著速度的增加，在肩膀上的艾卡莉＆诺卡莉便咯咯作响。
就这样，意外地本能就敲响警钟了。
「没时间管那么多了っ」
视线的前方是Ｔ字路。要前往的地方是在右边。在感觉到位在深处的气息之前，浩介便全力隠形跳起来了。脚贴附在牆上，踩踏出咚的声音，就这么转身往天花板而去。
连重力魔法都没使用，几步，轻轻鬆鬆跑上天花板。
在颠倒过来的视野内，上界机兵小队刚才就从通道出现了。连脚步声都没有就在它们的背后落地，都没有使它们转过身来。本来，这是不可能的。
跑著跑著。半刻犹豫的时间都没有在提升速度。
「……好少啊」
如幽灵一样鑽过好几个集团时，浩介小声地嘀咕了。
现状，人质没有多大的用处，要是被母体知道而召唤出第二名的深渊卿才是问题的关键，确实就没有把战力分到召唤装置这边来的必要性了吧。
话虽如此，到底不可能照单全收而成功的。
「啧。门关起来了」
手上还剩几枚炸弹。用掉它炸飞开来就行了，但强行一点的话最坏，就只能靠小太刀〝赫灼雷炎的灭天刀〟用它的鎔断能力来动手了。
虽然消耗的魔力不会很夸张，但……就在手往怀裡伸过去的瞬间，
「兹  nbsp;兹！！」
艾卡莉小姐飞起来了。脚部喷射起来进行飞翔，往门旁边的控制台贴过去时，嘴巴就滑动开来取出一个类似晶片的东西，将它插入控制台。
然后，门就哔地发出解锁的声音了。
「兹！！（讚啦！！）」
「噢喔！　这样啊，南云一定有料到这种情况了吧。不对，是Ｇ１０吗？」
浩介猜得没错，以防Ｇ１０陷入机能不全的情况，阿一在藏身处就有想出对策了。
自Ｇ１０一开始骇入门之后，就有收集那些资料製作出辈分和解锁系统了。而且，在浩介他们分开之前，趁在和阿一他们打闹的期间，G１０就把那张晶片让渡给艾卡莉了。
就这样没有阻碍来到记忆中的路线时，浩介浮现出喜色……
「靠っ！？」
一看见打开来的门的对面，就有一群架好步枪的攻机兵部队在等著就使表情整个抽搐了。
在不可能会打开来的门被打开来的瞬间就会二话不说进行扫射。对象与是不是浩介无关，是以必杀为宗旨的合理战术。
通道是直线。没有遮蔽物。被分开来的道路是在二十米之远的后方。被发射出去步枪弹风暴，正如一道牆。
而，就在那一瞬间，火线便发出了啪咻的声音朝敌阵衝过去。紧接著，就冒出惊人的爆炎。
「做得好，诺卡莉小姐！」
「兹！」
先发制人的一撃，便是诺卡莉所放出来的内藏在背部内的笔型飞弹。是两发中贵重的其中一发。
五列二段的射撃阵形就崩坏了。避开穷途末路了。艾卡莉对著倒下来的攻机兵吐出蜘蛛丝将它们给简单地拘束起来的时候，浩介便越过它们突破了。
但是，刚才的攻撃，到底太过引起敌人的注意。
（糟了！？）
通道的天花板、牆壁、地板就出现了十台以上的哨兵枪。枪口，再次形成子弹的枪阵。
「别用！」
「「兹！？」」
艾卡莉和诺卡莉合起来还剩下三发飞弹。对上分散出现的哨兵枪效果有限。想要留住珍贵又强大的破坏力，就使浩介立刻下令了。
然后，眼睛一下子就眯起来了。在戴著的太阳眼镜的深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变成作为王牌的卿。
（要避开致命的一撃っ）
太阳眼镜――以此为基础，发动了〝天眼（卿命名）〟的能力，〝预判〟和〝瞬光〟。刹那间，无数的闪光便闪耀开来。
在被扩大知觉中，因为〝预判〟便从枪口的角度让人幻视到射线。
浩介，并没有如阿一那样魔技般的射撃能力，也没有如光辉那样神技般的剑撃能力。只有能勉强模仿，使用出重力魔法。
除了存在感很稀薄以外，其基础能力绝对不如魔王和勇者那样的开挂。因此，当那个特性一点意义都没有地出现在面前，本来，是非常平凡的……
但是，正因如此，就算是这样都还是会去挣扎的――浩介，很强。
无意识下把累积了无数经验的小太刀拔出来，这同样是在无意识下会去保护要害。压低身体，变成半个人高，以此减少中弹的面积。
「啊っ，唔っ，咕っ！！」
刹那间的攻防。没有慈悲的子弹，刨开了肩膀、手臂、侧腹使剧痛在促使本能屈服。对此以「只是擦伤っ」这样的毅力来击溃，一边扭动身体一边把两隻手上的小太刀投掷出去。
两个枪口遭到直撃，朝向错误方向而去。打开一条活路了。在子弹略过耳边的感觉下浮现出抽搐的笑容同时，更为加速地往前衝。
第一波过关。
一边藉由意识不规则地在切换隠形的开关一边骗过机械的耳目同时，
「回収！」
「「兹゛！！」」
看都不看一眼用蜘蛛丝回収回来的两把小太刀就往背部一贴。拉出一条血痕的同时动作更为锐利，彷彿就像是云霄飞车那样从地板到牆壁，再到天花板跑去，让射线散开来。
哨兵枪就像是混乱了一样开始朝错误的方向射击了。这样一来，已经是我方了。将小太刀收刀起来，取而代之，投掷出两把苦无。再次偏移掉枪口，用滑动的要领闯过强行空出来的射线之洞。
来到这裡，就已经来到记忆中的转角。一个锐角的转身，勉勉强强避开了从背后发射过来子弹风暴。
「哈哈っ，修罗场来了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剑机兵的集团从通道的前方蜂拥而至。
「要闯过去囉！」
「「兹  nbsp;兹  nbsp;兹  nbsp;兹  nbsp;兹  nbsp;兹  nbsp;兹」」
顾不得时间便加速起来。总觉得艾卡莉小姐和诺卡莉小姐的情绪也跟著嗨起来了！
面对衝过来的攻机兵，浩介往右一跳。理所当然，剑便成那裡展现出挥空的动作……
在浩介跳起来的同时，往左边跳过去的艾卡莉，就在空中吐出蜘蛛丝了。剑机兵的动作被侧面而来的强韧丝给困住而使动作受到阻碍，就使得浩介无碍地突破了。
紧接著，这次在地板上滑行的诺卡莉，就从正下方将袭击过来的剑机兵用蜘蛛丝缠住。默契配合的天衣无缝就跑在天花板上使溶断的刀刃伸出去都攻击不到。
浩介往左边一动时，艾卡莉就会往右边。浩介滑行时，诺卡莉就会在天花板上。
二隻和一人，就以不认为会是第一次的完美动作在翻弄・突破机兵集团。
盾机兵把整个通道给堵起来一样一齐衝过来，
「兹  nbsp;兹（看招！ 必杀――）！！」
艾卡莉的其中一隻脚，就喷出乳白色又黏稠的什么把地板给弄髒了。如此一来，让盾机兵也就傻傻地脚一滑跌倒了。
一个空翻飞越那裡的浩介的脸颊上，就沾上了那个不知名的什么，于是急忙一擦就注意到了。
「蛋黄酱！？ 为什么是蛋黄酱！？」
那是阿剌克涅系列每隻最少都会拥有一种的便利机能之一。
就像是不服输一样，诺卡莉也跟著喷东西了。黑色的液体弄髒了攻机兵的单眼！ 并没有效果！ 飘出来的香味是――
「连酱油都有！？ 南云的玩心令现在的我好痛恨！」
就如文字所描述那样，是让她们装备了什么了啊这样令人想去说两句。要是没有効果就正常一点射出去啊。理所当然，虽然勉强躲开来了，但却令人胆战心惊。
气到把在右肩上「耶嘿☆」地在抓著头的诺卡莉丢出去。她就这么在空中喷射出第二弹。
这次，踩到的突机兵的两隻手就溶解掉下来了。是类似溶解液的东西。
「効果差太多了吧！」
往呆立不动的突机兵的脸上一个膝踢踢飞出去的同时，好好地吐槽了。
然后，
「看到了，就在那扇门的对面！ 诺卡莉小姐，拜託你了！」
「兹！！」
喷射过去到控制台上进行骇入。浩介没有放缓速度，就朝打开来的门衝了进去。
艾卡莉朝天花板射出丝线，利用离心力衝进开始要关上的门。顺便，还用蛋黄酱去攻击把枪口对准过来的攻机兵的单眼！
攻机兵虽然用手去擦拭单眼，但……蛋黄酱会晕开！ 会越擦越惨！
「唉，只要切换感测器的种类就行了……」
那样的浩介很有礼貌的吐槽，就因为隔著被关起来的门而没有传达出去。流畅地做了一个华丽的后空翻，艾卡莉就在左肩上落地。强而有力地伸出两隻前脚摆出姿势。
诺卡莉啪啪啪地赠以掌声。
「算了……好痛」
身上到处都是伤皱起脸来的同时，浩介就站起来了。转过身，就看见与统合天机兵战斗过的地方很相似的宽广空间裡的中央就有个东西坐镇在那裡。
几个金属製的拱门把台座的四周围起来，其四个角落还竖立著几根会发出青色光芒的透镜柱子，天花板也有线圈状的圆椎物就往台座的中心对准过去。
是召唤装置。
再来，把它破坏掉任务就完成了。就可以去支援阿一和光辉。
但是……
「嗯，哎呀，不可能会没有防备的啊」
是沉重的机械声。脚步声。
它――是从上面发出的。
用抽搐的表情抬头一看，就看到贴在天花板上的机兵。跟预料中的不一样，不是天机兵。
「是生力军啊。除了山寨史莱姆外，第一看见到。……人型以外的机兵」
抓住天花板的六隻脚，很快地就被放开。落地的同时，就迸出地鸣。从类似盾机兵那样上半部厚重的装甲内，再伸出四隻手臂。
虽然与脚的数量有差，但外观简直就是――阿剌克涅。
「兹！？　兹  nbsp;兹ーーーー！！」
「兹，　兹  nbsp;兹　兹  nbsp;兹　兹  nbsp;兹！！」
「啊～，呃，那个吗？ 自己的角色被盖掉了！ 感觉好像是这样？」
似乎没有说错的样子。艾卡莉＆诺卡莉的模样显得很气愤，红色的眼睛灿烂地在发出光芒。杀气腾腾。来证明吧，谁才是最优秀的阿剌克涅！！ 这样地在提升气势。
就像在回应一样，上半部的两隻手就伸了出去。途中，从发出咔咻这种声音来在变形的手臂内，就现出了两门加格林砲。
「别忘记任务了喔！」
目的不是要打倒守护者，而是要破坏掉召唤装置。没错，总觉得是说给自尊心被刺激到了的艾卡莉＆诺卡莉听的，浩介就往旁边跑出去了。
艾卡莉＆诺卡莉也一样，各自就朝不同的方向发射出蜘蛛丝。
紧接著，嗡的一声响起空气就像要炸开来一样的声音，子弹的淫威就被横扫而出了。
看见往自己横扫过来的弹幕，浩介――
「哼，做到这种程度我也不用再吝惜了。来吧っ，派对时间！」
变成深渊卿了！
无视了加格林的扫射，朝召唤装置投掷出苦无。凭藉著信赖，要把哇哇叫的卿打成蜂窝的加格林，突然就被往上方偏移开来了。
一看过去，是诺卡莉的蜘蛛丝把左边的加格林给捲住往上拉去造成的。
并且，从侧面贴过去的艾卡莉，就把一隻脚给插进右边那具加格林的根部，随即，就让它发出叽哩这种刺耳的声音了。一有那种感觉，那个部分便整个损坏，加格林也跟著掉落在地上了。
是艾卡莉的武装〝振动破碎〟。因为身躯是拼凑出来的，那部分的耐久力就会比较低，再使用一次虽然自己的脚也会损坏，但可以拿一具加格林来换也不错。
就这样，藉由出色的掩护挂有卿的炸药的苦无就来到召唤装置――就在直呎之前，
「哼，果然不会这么顺利啊！」
一边旋转一边苦笑。阿剌克涅机兵的头部转动起来，被装备在嘴裡的步枪弹，就把在空中的苦无给弹飞开来。
被往房间角落吹飞过去的苦无就撒出了巨大的爆炎和衝撃。
同时，阿剌克涅机兵就让全身产生出瞬间的力场把艾卡莉＆诺卡莉吹飞出去。然后，
「什っ！？」
以惊人的速度展开接近战，令卿不由得就吐露出惊愕的声音。第三和第四隻手就握著大剑型高热剑熟练又俐落地在挥舞著。
用空翻来回避。落地的同时往侧面一跳。绕到背后……也可以这么想，
「那副庞大的伸取是有多敏捷啊っ」
应该说是发挥出多脚的本领吧。在惊异的重心移动和踩踏下，恰好可以追上卿的速度。大剑型的高热剑可以随著手腕旋转，变成一面高热盾要将卿逼入绝境。
理所当然，这段时间裡诺卡莉有试著去支援，艾卡莉则尝试去破坏召唤装置。
「「兹  nbsp;兹（发射）！」」
诺卡莉发射出剩下的那一发，而艾卡莉则同时发射出两枚笔型飞弹。
但是，作为守护者不辱它的职责，连这个也以压倒性的性能击溃了。竟然，可以从底部进行惊人的喷射，使阿剌克涅机兵可以飞翔。
而且，以一瞬间介入到召唤装置和飞弹之间后，大剑的高热剑就化成盾牌抵挡下来。剑刃也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左边的加格林喷出火来。
再者，背部的装甲就作动起来，从那裡出现的两门砲身便安装在肩膀上。一有这种感觉时就产生出电弧。
「啧！！」
「「兹！？」」
电磁砲在蹂躏卿他们了。虽是避开了直撃，但馀波却把卿和艾卡莉＆诺卡莉给吹飞出去。
看样子这架阿剌克涅机兵，似乎具有所有上界机兵的特性。
「一点都不潇洒啊！ 哇哈哈哈哈」
身体破破烂烂。魔力也很缺乏。顺带，入口处总觉得很吵。恐怕，是做过头的机兵部队试图要打开门吧。
这正是，陷入危机的状态。
但是，
「可没有屈服的理由！ 因为，深渊是――」
「兹  nbsp;兹！！」
话直到最后都没有说完。
艾卡莉小姐刚贴在肩膀上，像是在说「把骨头给捡起来吧！」，强迫卿乱来了。
一隻脚的前端就现出一根锋利的针，噗哧地就往卿的脖子上一刺。裡面是〝开挂好朋友Ｄｒ〟。可以的话想要口服。
「哼。好吧，朋友啊。别吝惜拿出来！ 因为，吾乃深――啊，好痛っ，痛死了！」
「兹  nbsp;兹！！」
把应该已经空掉的注射器拿来继续打！！ 总觉得可以明白，是想说什么。大概是「诺卡莉酱你就一个人去争取时间吧！ 不要把那种噁烂的台词说出来，快点动手！」肯定是这样。
实际上，用变形成小型鑽头的脚去挑战阿剌克涅机兵，被弹回来的同时诺卡莉还利用火炎放射继续在吸引注意力，意外地已经来到临界点了。
卿「抱、抱歉」这样在道歉并旋转起来，最后被再注次一次的同时，就启动〝最终・深度〟了。
因为一口气连续潜至最大深度的缘故，知道身体在发出悲鸣。
「那是为什么っ，全部都是为了朋友！ 艾卡莉哟！ 配合吾！」
「兹！」
视界的一角，映照出诺卡莉遭到电磁砲的余波而吹飞，整个砸在牆上大大损坏掉的景象。
要在这裡一口气结束掉。乱来到底。对于诺卡莉的献身，要以死斗来回应。
「噢喔喔喔喔喔っ！！　――〝黒祸〟っ！！」
不像是深渊卿。也没有JOJO风那种原创的命名，尽全力在发动重力魔法。被发射出去的弹幕和电磁砲，随著被强制往下压的砲身，粉碎了阿剌克涅机兵眼前的地面。
用空翻飞越了因为那股衝撃而失去平衡的阿剌克涅机兵的上方，在空中从怀裡取出平板电脑就往召唤装置的方向一扔。同时，艾卡莉就用喷射去追它了。
「上吧っ，吾友！ 不会让人去妨碍你的っ」
「兹ーー！！」ͮbsp;
把启动空间歪曲炸弹交给艾卡莉，在阿剌克涅机兵的背后落地的卿，拔出两把苦无了。
然后，整理好姿势，就转动腰部朝反转过来的阿剌克涅机兵发动怒涛般的接近战。
「不管你有多坚固，机械就是机械っ。可以动作的部位有异物会很致命吧！」
用浑身的力气插进它的两隻手的根部。虽然是被瞬间的力场给吹飞了但，
「吾是不会离开的！ 就老实一点接受黑暗抱拥！」
从浪漫的贯指手套射出钢丝，缠绕在阿剌克涅机兵的头部，停留在空中。面对全身游走开来的衝撃和疼痛，硬是露出了冷笑掷出了苦无。很出色地，就使最后一隻手也成功奏响出叽叽叽这种无趣的合音了。
阿剌克涅机兵，从底部喷出青白色的光芒。是打算要衝撞卿和艾卡莉吧。
「就说不会让你得逞的！」
真真正正的，最后一发。
「唔っ，哈啊っ――〝黒祸〟！！」
意识的深处在发出红色警戒。大脑深处在发出疼痛，在诉说已经来到临界点。
「上啊啊啊啊啊啊っ」
一边如瀑布一样放出魔力到枯竭之前，一边靠著气慨在维持魔法。
这是有价值的，重力场确实地将阿剌克涅机兵给缝住在那个地方。连砲身要瞄准都没办法，嘴裡的步枪也得不到射线。
然后，
「是我们赢了」
空间歪曲炸弹，启动完成。
接著――
「兹！？」
就在要用蜘蛛丝固定住之前，步枪弹就把平板电脑弹飞出去，打坏了艾卡莉的三隻脚。
很快地转动视线，就看见入口被打开了。在那个地方架起步枪的攻机兵……
「唔っ」
深渊卿模式迎来极限被强制解除了。
虽然没有达到原本的限界突破的程度，但惊人的疲劳感所习即使浩介的膝盖突然间就无力了。
这个空隙，阿剌克涅机兵并没有错过就从重力的枷锁中逃脱了。
「噗哈っ！？」
腹部被粗壮的一隻脚扫到，使浩介的身体水平地飞出去了。在地板上多次反弹，背部就往牆壁猛烈一撞。
然后，在明灭的意识中，浩介看见了。
阿剌克涅机兵的电磁砲，往自己对准过来。
如雪崩般蜂拥而来的机兵部队，就在那架阿剌克涅机兵的四周摆开阵势，往人就在不远处拼命要站起来的艾卡莉瞄准过去。
事还打算要召唤谁吧。召唤装置突然间就动起来，开始放出电弧。
糟了っ，涌现出这种焦燥，浩介为了要採取下一个手段拼命在动起身体――
「你，为什么――」
「兹  nbsp;兹！！」
注意到了。
是只有一隻脚，身体的一部分出现破损归裂开来的诺卡莉，不知不觉就来到召唤装置的所在位置。
恐怕，是射出蜘蛛丝，捲动它偷偷爬过去的吧。
但是，诺卡莉几乎是把装备都用光了，到底能做什么呢。
其答案就是，像是发出狂乱一样的鸣叫声的艾卡莉知道。
响起哔哔哔这种单调的声音。
那是倒数计时的声音。
回过神来的，不只有浩介。还包括了阿剌克涅机兵和上界机兵部队。
急忙将枪口对准过去，但――为时已晚。
「兹  nbsp;兹ーーーー！！（诺卡莉ーーーー酱っ！！）」
面对，宛如住手地在泣喊著的艾卡莉的声音，使诺卡莉轻轻地，就举起剩下来的唯一那隻脚，
「I’ll　be　back！」
化成光芒了。
迸出可以将整个视野都填满的闪光，接著强烈的衝撃便蹂躏整个空间。
爆风被吹动起来，浩介的背部再次被砸向牆壁。在意识被搅拌开来混浊的状况下，浩介呐喊了。虽然连有没有发出声音来都不知道，但还是呐喊了。
（你是傻了吗っ，自爆了，谁希望你自爆啊……明明还有办法！ 你这个大笨蛋っ）
这就是死斗。
召唤装置的破坏，是必须赌上性命去完成的任务。
所以，涌现上来愤怒，不是针对顺利完成任务的诺卡莉，而是针对採取了那个选项的自己。
多亏了太阳眼镜，闪光才不会很刺眼。
浩介，用朝在自己发出悲鸣的身体发出怒吼的心情站起来，抓起飞到不远处来的平板电脑。
很快地看过一遍，果然很危险的炸弹被製造的很坚固。是多亏子弹打中的地方是边边，使倒数计时有好好地在继续下去。
剩馀时间――三秒。
「全都给我消失吧！」
用侧投丢出去。前方，是被吹方到牆边的阿剌克涅机兵它们。
咔啦一声一度在地板上弹跳起来的平板电脑，在闪光消失掉的同时，就在阿剌克涅机兵的眼前起爆了。
辗压、拧转、收缩、弹开空间，接著恢复原状。
阿剌克涅机兵和上界机兵，几乎就被那绝对暴力的漩涡给粉碎了。
浩介，立刻间就喝斥了颤抖的双脚突进过去。
拔出小太刀，扑向剩馀下来的十几架的上界机兵。那是，通常模式呢，还是疲惫状态下呢，无视了那种事情，就以正如鬼气逼人的惊人动作……
上界机兵的残党，全无抵抗能力就这么全灭了。
「马的……」
那是针对谁的话吧。
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并没有喜悦。
浩介，就用难过模样转过身去，往艾卡莉那边过去了。
最后的那声尖叫。
艾卡莉，失去了可以称为是搭档的诺卡莉，会非常悲叹吧。
「艾卡莉小姐……」
没有反应。硬直著，动都不动。
「艾卡莉小姐っ」
强烈地呼喊。
艾卡莉，有反应了。剩下来的一隻脚忽然间就举起……然后，
「兹！」
「兹！？」
为什么，要揍自己。浩介，「诶？」地一声眼睛变成小圆点。
「兹！ 兹！！」
「兹 ～ 兹！　兹！」
是为什么啊。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人饰演两角。
「诶，那个，咦？ 艾卡莉小姐？」
没有反应。浩介就用有点抽搐的表情「难道……」这么想的同时就试著呼唤了。
「……诺卡莉小姐？」
「兹！」
似乎是诺卡莉小姐的样子。
「艾卡莉小姐呢？」
「兹！！」
艾卡莉小姐似乎也在。
「诶？ 怎么回事！？　现在是什么情况！？ 裡面是谜我是可以理解，但真的是谜啊！ 诺卡莉小姐不是自爆死掉了吗！？」
「兹～～？　兹 ～ 兹？」」
「兹  nbsp;兹！」
在混乱中的浩介的面前，艾卡莉的身体很灵巧地就扮演起一人饰两角开始在说起什么悄悄话了。
很不巧，浩介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
假使可以明白在说什么，艾卡莉小姐她们会是这样在说话。
――什么？ 我死了，这个人在说什么呀？
――没有身体的话，就附身在其他的什么身上就行了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啊
――那种程度正常人都能推测出来的吧？ 主人就做得到耶
――唉，你看那边，就有这种人
――好可怜呢
――对啊，好可怜
「虽然不是很明白，总之诺卡莉小姐平安无事，我可明白你和艾卡莉小姐一起把我当成是笨蛋了」
浩介内心裡的悲壮感完全消失了。
这么说起来，「I’ll　be　back！」，就特意用某位本人的声音放送出来的呢，连那种机能都有啊，就这样半分可以理解半分感到愤怒了。
而且，特意安装上那个选项，採取自爆这种很浪漫的攻撃，一开始就有想定会多次改变身体，也就可以注意到这件事了。
也就是说，对艾卡莉小姐她们来说，是非常普通的攻撃。「这样的话，希望可以事先告诉我……」这样就不用伤脑筋了。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艾卡莉小姐要那样呐喊……
――话说诺卡莉酱！ 你，是故意自爆的吧！
――有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装傻！ 你应该知道那种程度空间歪曲炸弹是不会损坏的！
――所以呢？
――你是想要新的身体吧！
――听说，最近主人在致力于女僕机器人的开发
――果然！ 感觉你是要用自爆来换取任务达成的功绩！
――是又怎样！ 有什么问题吗！？
――唉っ，将错就错！ 女僕的身体是我的了！
――不！ 心之所愿的可爱人型是我的！
――新东西是姊姊的！ 这是常识喔！
――唉ーっ，这种时候才会摆出姊姊的态度啊！ 你这个姊姊（笑）！
――你说什么！ 气死我了，请你出去！ 请你离开我的身体！
――我不要っ，绝对不要！
――请你进到那边的破乱裡面吧！
――主人的身体就可以！
――你刚才都自爆了，还有什么脸说！
这样的对话，浩介当然没有听见。但是，从艾卡莉在揍自己的身体来回滚来滚去的模样来看，似乎有察觉到裡面的两人在吵架。
浩介不禁就无力下来，「哈～～～～～～っ」地大大的叹出一口气了。
而，紧接著，建筑物就发生剧烈的震动。就像是从上面落下来一样的震动和从肚子底部所发出来的声音是……
「是落雷吗？」
浩介的表情绷紧起来。把艾卡莉的身体捏起来，放到肩膀上。
「总之，任务完成了。虽然彼此都破破烂烂的，但再努力一下吧」
「兹！！」
面对断断续续传来的震动和雷鸣，使浩介去想像了在山顶上的激战，鞭策起疲惫的身体就离开那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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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界，最上处。
面对阻挡去路栅栏撞的高热射线面前，阿一和光辉不断地在喘气。
「怎么，你累了吗？」
「你才是，都在喘个不停了不是吗」
虽然相互在调侃，但真的是疲惫了。
和浩介分开后，阿一和光辉就坐上电梯直接往上衝，打倒了数量惊人的天机兵和上界机兵团。
不只如此，更还遭遇上了不像是组装了云上界上层上界机兵那样的机兵――非是与浩介战斗的对手，但最少会是具有两种组合的机兵――遭到这些机兵的猛攻，而且还在施设内陷阱不断在发动中的情况下突破了。
已经，无法一边保护Ｇ１０一边得到她充足的战术支援了。
从藏身处那裡带来的火砲之前就已经用尽，阿一甚至还一度启动了宝物库进行过补充弹药。
在限制住的空间内所展来的压倒性的物量攻撃。
原来如此，Ｇ１０说的没错。母体搬出了消耗战，这可以说是很出色地被完成了。暂且不论是否如母体所想的那种程度的疲惫。
「南云，你打掉几架了？」
「从三百之后就没去数了」
「我也差不多。不去算那些数量了」
「两位加起来，正好是一千架」
Ｇ１０被阿一用一隻手扶著，一边为了要解除高热射线的栅栏进行著黑客的同时回答了。
「我们啊。太丢脸了，连一骑当千都做不到啊？」
「南云你的本事是物量战啊。那个，可是擅长赚取数量的傢伙会说的台词吧」
「……就算是这样都是很难以置信的战果。如果是我的时代的士兵，就必须要有会有多少损伤的觉悟了吧……」
那是视人命如流水在消耗的突破攻撃。连去想像都不必了一样Ｇ１０的单眼就在明灭著。
「阿一大人，光辉大人。由衷感谢两位。将我带到这裡」
是一阵可以让人窥视到觉悟的静谧之声。
「这种时候在感谢是怎样」
「都还没开始吧？ 要从现在起，Ｇ１０」
面对呼吸调整过来的阿一和光辉那番很轻鬆的话语，使Ｇ１０就让单眼一闪一闪地发光了。彷彿就像是在笑一样。
「后续的不来啦……是没半隻了吗？」
「虽然我不想它们会在与母体战斗当中闯进来。倒是，说中了也不能怎样就是了」
「不敢说，不会几架的伏兵潜藏起来。但是，可以当作是几乎都收拾完毕了。原本，在这个时候不存在有人能够突击到这种地方来的」
守护自己的上界机兵团，就是一道坚固的〝天门〟。外部还有如刺蝟一样的重兵器被要塞化起来。正常，在这个时间点上早就被干掉了。
儘管如此面对闯入者在守护云上界低层的上界机兵团内，那架天机兵就是一张王牌。就算能奇蹟似的突破它，从中层到上层都还要面对无数设置好的陷阱，并且还得对上更强上一阶混合了複数类型的一千架机兵――暂时就称它为近卫机兵团。
怪不得，在没有敌对阵营的世界裡，可以断言那是过剩的防卫战力了。
恐怕，是有预料戈尔多蓝的民众会一起蜂拥而起的情况吧，但……纵使如此，文明和技术都已经彻底切离了。
「真是胆小啊」
「别这么说啊，南云。或许她有在听吧？ 至少，要说那是谨慎」
阿一把脖子转动起来发出声响，在确认著自己的状态。魔力虽然有消耗，但好像还有体力。作为与最终大魔王进行战斗之前，还不算太糟。
光辉一边转动著自己的脚腕和手腕，一边回以调侃。是确信母体绝对有听这边的谈话下，就应该要多说一点呢。还是，身为勇者，对于母体的所作所为让自己内心充满愤怒的结果呢。
不管怎样，也有那样的两人的氛围，使Ｇ１０的心感到很平静。
会紧张。败北的恐怖也一样，也有就像是燃烧著长年的愤怒那样的感觉。但是，在连自己都会觉得很惊讶的冷静下，在跨越了二百年的决战就在眼前都没有丝毫的动摇。
（这个，一定就是心有觉悟的心境吧）
母体就在前方，已经是满身疮痍Ｇ１０能做的，就只有一个。只有那个任务，绝对要完成。正是，尽人事听天命这种心情了。
「解锁成功。您两位，做好觉悟了吗？」
「很久之前就做好了喔」
「你才是没问题吧？ 别在路上就力尽了喔？」
有明白将阿一的言外之意听进去，Ｇ１０一句强而有力地「当然了」做出回答了。
接著，高热射线的栅栏很快就消失。打开了一条路。那是母体所在，位在这个世界通往天上界的路。
阿一重新把Ｇ１０抱在腰际。彼此让视线移动起，点了点头。
三个人便朝通道的前方跑过去了。
看的见前方的东西。有什么在发出强烈的光芒。
其真面目是……
「噢喔，这东西在电影裡有看过啊。是科幻系的」
「可以称呼做，能源塔吧？」
正是。，只能这么称呼的光柱。
一根直径十米的圆柱。可以形容它是垂直地把把巨大的棒状照灯给安装起来的吧。它的上下设有巨大的机器，发光色青白色，还会放出无数的电弧。可以了解它是内藏了庞大能源的装置。
以那座能源塔为中心圆柱状的巨大空间就扩大开来。宽度以塔为中心约半径一百米吧。阿一他们出来的地方是在靠近天边的地方，一座没有扶手的铁桥就笔直往中心延伸过去。
将能源塔包围起来的空中回廊，就往三个方向连接过去，俯瞰过去铁桥正好就如十字一样延伸出去了。回廊的正面，也看的到类似控制台的台座。
「下面也有连接的路啊……」
当阿一从铁桥的边缘往下看过去时，就看见大约每隔十米的间距在往下，以位置稍微错开的形式相同的十字桥。往上看时，正有如螺旋阶梯一样。
从下面那层的十字桥的间隙看过去通往地下的深处，大概有五百米。看来，母体所在地神域，似乎是笔直贯穿了灵峰戈尔多蓝到达山顶的垂直洞穴。
「南云」
「我知道」
光辉提醒了。距离回廊三米左右的高度能源塔的上部，被几根类似祭坛一样的柱子给包围起来的地方开始在发光了。
桥的宽度约五米左右。并排行走也相当充裕。因此，为了一发生什么也能够应付，两人便拉开一定的距离在前进。
响起了用劈哩啪啦、兹兹兹这种电流所奏响的声音，和踩在金属製的十字桥上所发出来的叩囉叩囉的脚步声。
就这样，阿一和光辉在踏进回廊时，声音终于响彻开来了。
「居然，真的来到这裡了……异界的人类，都这么可怕吗？」
一点都没有感觉有在害怕的声音，就从祭坛那裡传来了。每个柱子都渗透出流体筋骨，令人惊讶的是它就在空中漂浮。如漩涡一样，就像在翻滚一样，又或是就像一块被风抚过的布。
总而言之，
「我好害怕喔。连斩首兔一族，都会遭到精神破坏吧」
阿一很自然地回答著的同时，就很自然地拔枪射击了。发出枪声的同时，其中一根柱子的一部分便散落出火花造成损坏。「果然不是电磁砲就没办法一撃粉碎啊……」这么小小声地嘀咕著。
一旁的光辉，「这傢伙…一边在閒聊一边在扣板机……」这么一句显露出战慄的表情。但是，唉算了他就是这种人啊，这样很快地理解过来，
「要不要，再一次考虑考虑我的提案呢？ 就算你们躲起来也是白费力气。彼此都相当疲惫――」
「哇，真的好硬啊。是什么金属办到的」
抜刀一闪。试著用伸长出去的圣剑去砍柱子。虽然在抱怨但刀刃已经吃进去一半了。可以说是在感叹不能一分为二呢，还是在称讚只能砍进去一半呢。
至少母体，
「……一群愚蠢的人」
应该要生气吧。事实上，似乎非常焦躁的样子。听到她的话时，肯定会想这么说。
「只是打倒机兵，就以为可以打倒我就愚蠢至极了。你们，绝对赢不了我的」
口气似乎有什么把握的样子。阿一眯起眼来，光辉在警戒著。
「我就提高一下条件好了。如果愿意协助我的异界研究的话，我就允许你们在这个地方享受荣华。有意愿的话，也可以把领土和人类分给你们。在被管理起来的生命当中，成为等同于神的存在」
在自己的价值观上，看来是打算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到底，拥有可以说是傲慢的化身这个天才的父母，不知道情感的机械知性体。
透过统合天机兵阿一他们展现出绝大的力量，让母体抱持了更强的兴趣和威胁，进而无论如何都想在可掌控的范围收服下来，但……
收到母体的提案的阿一和光辉，不由得就睁大著眼睛面面相觑了。
「这就是那个吗？ 那个传说中的〝我就把世界的一半分给你吧〟的说词吗？」
「大概是这样没错吧？ 好厉害啊，没想到会亲耳听到」
「好，天之河。你来回答。这可是该由勇者来回答的场面喔」
「倒不如说该由南云你来吧。这时候作为魔王，就该展现一下范本」
「那、那个……你们两位。开玩笑开到那种程度……」
Ｇ１０直白给予忠告。因为，从祭坛的光芒可以感受到危机。因为连电弧都产生出来，在空中游动的流体金属动得很夸张。可以明白母体气到要冒烟了。
その証拠に、
「……很好。那么就照预定那样，做把你们当成检体饲养起来吧。大脑可以让你们平安无事。不要认为我会留下你们的身体。请对自己的愚行感到后悔」
就在传来更低一层的声音同时，祭坛动了。看来是地板的部分滑动开来了。有什么东西就从那边升起。
虽然在电弧与光芒和流体金属体的遮蔽物下很难分编出来，但那是金属人型。因为身材苗条，一眼就可以明白是女性型以及有著光滑的身体。
紧接著，流体金属就像是衣服一样，裹在那身躯上了。
「没有比等待变身的场面更棒的了」
「有同感」
枪撃和斩撃同时袭击过去。但是，流体金属和不可视的力场形成了二重障壁抵挡下来了。
然后就在下个瞬间，流体金属变化成枪袭击两人了。就连立刻往后一跳也一样，这次背后的牆壁和天花板的一部分便滑动开来冒出了重兵器。
光辉斩掉飞过来的子弹，趁隙阿一则是挤出力气射出电磁砲但……
「白费功夫。你们的绝招，我全部都解析完毕了」
彷彿就像是揹著光轮一样，从祭坛放出来的光芒中，一个人就走出来了。
修长的四肢，纤细又美丽的女性的身体曲线。穿在身上的是，就像是吸附在身体上一样贴合又有光泽的纯白服饰。那远如，会让人联想到是科幻中所出现的驾驶员的套装。
手脚和脖子虽然完全覆盖住，但只有脸暴露出来，波浪的白银的头髪和黄金色的瞳孔令人印象深刻――老实说，一名绝世美女就在那裡。
一隻手突然就往前伸，子弹就在压扁的状态下静止在空中。
「还能接下仅有的电磁砲啊」
明明那种人只要有那隻BUG兔就够了……阿一就这样在心裡口出恶言。光辉也用有点抽搐感觉的表情用力地握起手上的圣剑。
紧接著，金属的身体上披著流体金属的皮的伪神――母体，便轻飘飘地飘浮起来了。
脚下兹兹地在放出青白色的电光，它一碰触到能量塔和空中回廊便散落出火花。使人有那种感觉时，放电现象就遍及到全身，就像真的受到照射一样开始发出光芒。
并且，祭坛的柱子变形为菱形飞向空中，宛如三对六枚的翅膀一样展开来。而且，从相同祭坛飞出，几条带电状态的流体金属带在随侍著的景象，就有如是带著铁色的〝龙〟。
神，于天上就像在俯瞰虫子一样睥睨著的母体，迅速地就伸出手指，
「这裡是我的乐园。侵略者哟，请把一切奉献给我」
如此地，宣告了。
相对的阿一和光辉，
「给我坠落到地上来啊――」
「我也终于能够弑神了。太好了。上了――」
二人同时
「限界突破」
「限界突破！！」
缠绕著鲜红和纯白色的光芒回以宣战的通告。
刹那，从母体伸出去的手就放射出雷撃。并非如魔法一样的球体和枪，或是形成砲撃一样的东西。单单无差别的放电，就像是无数的蛇袭击而来描绘出不规则的轨迹攻撃而来了。
阿一和光辉虽然早先一步就往后一跳，但闪光填满整个视野时就注意到母体的六枚翅膀中的两枚，就打开微暗开口前端就对准过来而让脸颊抽搐起来。
彷彿，不，不管怎么看，都是阿一所使用的全方位兵器克洛斯维尔德……
看见带电状的机械翅膀的枪口同时，就在阿一眯起眼来的刹那，青白色的闪光便一边烧灼著空气一边被发射出去了。
两发电磁砲，就命中往铁桥边缘一跳的两人脚下。奏响轰鸣声，衝撃强烈地在拍打身体。
「南云！」
「唔――」
光辉总算是在没有失去平衡下成功闪开来。是技能〝预判〟，和知道阿一的克洛斯维尔德的关係在身体被打中之前就行动起来的幸运。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阿一的闪避就像是慢了一样。虽是避开了直撃但却因为衝撃被吹飞出去，背部就砸在铁桥上弹跳起来，就这么快要掉落下去。
虽然立刻就抓住了边缘，
「糟了っ――」
「阿一大人……」
被抱在手上的G１０鬆脱了。就这么往下掉的G１０，就撞上了一段十字桥发出坚硬的金属声弹跳起来。就这样像球一样无计可施地就往下掉。
「果然，已经使不出重力中和了呢。耐久値也似乎到达极限了……真是遗憾。还想让她在眼前看见希望消失的瞬间」
「真是个讨人厌的父母啊。下次就来自称是母体（笑）好了」
「南云。我们要在这裡打倒她就不能这样自称了喔。之后就刻在墓碑上吧」
阿一用单手引体向上的要领回到铁桥上了，然后就用会触怒人的笑容配合著揶揄时，连光辉也顺势跟风了。
母体的眼角微微地抽动起来。
「没有战术支援，在那么疲惫的状态下还这么从容呢。我应该说过了喔，已经解析完毕了。那个叫做〝限界突破〟的东西，是取代提升身体，就如文字所描述那样，是让未知的能量产生溢出对吧？ 你们的败北是时间问题」
「我可没有要进行爆肝的战斗。工作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改革战斗的方法啊。我也来学一学好了。就不加班了」
到底没有失去开玩笑的态度。不论是严峻，还是焦燥、不安都没有。始终想战胜自己。非常目中无人。
不中听。对母体来说，那是无法忍受的。
「我就把那调侃，转变成悲鸣和求饶吧」
没有回答。但是，那么目中无人的两双眼睛胜于任何雄辩。也就是，「做得到你就试试看啊」。
阿一把多纳＆修拉克拿在手上，腰一沉来摆出枪械形，光辉则深深地沉下了腰摆出抜刀术的体势――刹那， (注:枪械形，就是手拿双枪在半蹲姿态把枪往前伸的姿势)
「嘎！？」
伴随著轰鸣声，光辉被打飞出去了。彷彿是遭到卡车的高速衝撞被辗过去一样。
如砲弹那样水平飞出去撞在牆壁上。
「啧。用磁力进行加速啊」
砸了一个嘴。和光辉就像是交换一样阿一就朝伸出拳头的母体，扣下板机了。
〝瞬光〟已经发动完成。被扩大开来的知觉能力，确实看到了时常组在带电状态下的母体所进行的高速移动的机械人偶，与光辉在勉强之下将圣剑介入来避开了直撃的景象。
母体，以流体的金属龙当成盾牌挡下阿一所发射出去的六发子弹。直撃部分是让重点硬质化去完全抵挡，然后就扔下龙去和阿一肉薄。
让兹兹兹这种放电特有的声音微弱下来的同时一瞬间内缩短距离。
「但是，我看见了喔」
「那是？」
两隻手变形。一瞬间就变成高热剑。从左右两边袭击而来的它，阿一就像是在地上爬一样错身而过，从下方穿出来后虽然就把枪口对准过去但，
「――ッ」
透过本能和经验法则传来了一股强烈的恶寒，于是便全力取消掉了攻撃的意志。如在地上打滚一样侧滚起来时，慢了半拍的流体金属之枪就刺过来了。
攻闪一体是阿一的基本。顺势单膝一跪时就已经瞄准好开枪了。
但是，母体的动作没有被打乱。也没有闪避。产生出不可视的力场抵挡住子弹了。同时，两枚机械翅膀的枪口就捕捉到阿一，发射出青白色的雷射。
以膝为支点旋转起来避开，再次开枪――比此要更快，高热剑便逐渐朝脖子逼近而来。无奈地就用多纳＆修拉克的枪身去接下。
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母体的前抬脚就飞过来了。对此，阿一也以前抬脚来应战。噹的一声就想起金属相互碰撞的衝击声。
「让人感觉不出你是人类呢」
「噗哈！？」
从母体的腹部伸出拳头了。流体金属不仅会模仿人，似乎还为了与怪物进行攻防。
腹部遭受到如破城槌一样的衝击而被打飞出去的同时，阿一就在心裡咒骂了。
（振动破碎啊！）
似乎，很慎重地也把那样的机能给加上去了。用金属繊维编织出来的战术背心腹部那裡整个都损坏，腹肌好像在发出悲鸣一样痉挛著。
在空中翻转，脚就在牆壁上著地。而，那个时候，所有的机械翅膀就已经带电起来――
「该死っ」
往牆壁一踢朝旁边跳过去的同时，电磁砲就被发射出去了。受到衝撃在已是跳开来却被吹飞出去的时候，就从义手的手背上射出钢丝爪。
再以离心力进行空中移动，处在钟摆的状态下轨迹是很容易掌握住的。
三发被电磁加速的砲弹，就朝未来的位置逼近过去。在刹那的世界裡，藉由换装滚筒完成多纳的再装填。立刻，就各自开了两枪。
面对假设，要是错过分毫的时机・位置的话肯定会身受重伤的威胁就在眼前，阿一很出色地自己就产生出魔技。
子弹各自就像是擦过砲弹的侧面一样中弹。偏移掉砲弹的轨道，粉碎掉阿一刚才通过时的后方牆壁。
切断钢丝爪，在空中翻转一圈的阿一就把修拉克爬过腰部的弹带进行了高速的再装填，
「这裡你自己的住居吧。要稍微在顾虑一下！」
六连发快速＆精准射击。为了射穿母体的额头划破天空的子弹，可是，应该可以说是果然吧。流体金属龙就像是重迭起来一样展开，藉由硬质化防御下来了。
然后，
「――っ」
太过专注于母体了。明明这裡是她的领域。
注意到十，从背后的牆壁那裡无声地就出现哨兵枪瞄准好阿一了。枪焰闪耀开来。
没时间去翻转身体，就连再装填也敢不上。
做好中弹的觉悟了。就在不得已要去消耗魔力，进行一瞬间的〝金刚〟和用肉体的强度去承受下来――在此之前。
「疾っ」
无数的剑闪偏移掉所有的子弹、砍落、弹飞开来了。跳向空中，背靠背的人就是光辉。
「太慢了」
「抱歉っ。正好麻痺了！」
其实，光辉挨中的拳头也带有震动破碎。那股衝撃，再加上电撃，在触电和衝撃下使行动受到限制。另外，在那种状况下，都还接受到哨兵枪的集中砲火。全部都消灭完，才终于回到战线上来。
两人一起在十字桥上著地。电磁砲，毫不留情地就朝那个地方而去。
「上了っ、天之河！」
「啊啊！」
多纳＆修拉克已经装填完毕，趁著施以偏移掉电磁砲这个魔技施放出去的时机，光辉就用像是在地上爬一样的姿势深入过去了。
与此同时，传来叮铃这种铃声。抜刀且伸长出去斩撃为了把母体一刀两断被横扫而出。
那是能将所有东西都一刀两断刀模式下的圣剑的一撃。
不可思议的是，
「什っ！？」
母体，就以手肘和膝盖去夹住东西的形式夺下白刃了。
「动作已经解析完成。速度多快、会过来的位置、时间如果都明白当然就可以应对了」
光辉急忙使圣剣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和长度，但母体却已与圣剑恢复过去的同等速度深入过来。
没有收刀，就这么和高热剑互砍应酬起来。但是，
（っ，动作，被看穿了！？）
母体的黄金之眼一闪一闪高速在眨著。因为距离非常近才能明白的是，那双眼睛裡显现出无数的情报，瞬息万变著。就像是连动一样母体的动作在最小的幅度下，以一釐米的单位避开了圣剑的剑尖，进行了反击。
「是类似人类，合理姓术理」
正因如此，才能够判读。
在最终的战争时，为了运用机兵所大量收集到的资讯。还有包含光辉到目前为止的资讯。视线、肌肉的动作、发自神经的微弱讯号，将那些全都统合起来，导入战术支援系统，进行投影。
她，可是单靠一架就赢得世界具有知性的机械之母。
超高速的机械分析能力，就连集合了过去像Ｇ１０那样的战术支援ＡＩ都敌不过，每个瞬间都会去预判光辉的动作，能实现出毫米不差正确无比的动作来的母体専用专用的战斗身体，就符合了具有机械装置的神这种规格。
而且，其动作不是外行人。会让人有〝武〟这种感觉被完成的动作极为合理，恐怕是军用格斗术吧。这个也是高手级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也不能认输，光辉很快地就眯起眼来大喊了。
「人类……可不能小看的啊！」
「不，人类终究是人类」
〝无念有想〟――发动。光辉的眼睛裡所存在的意志之光消失了。身披如风平浪静一样的静谧。不认为是处在战斗中那种没有志气的样子，能做到连那个深渊卿都会有效果的〝可怕到难以识别〟的动作，其斩撃可以来到如时光飞逝一样的极限。
但是，面对那剑击的极致，
「果然，连你都脱离人类了呢」
母体应对了。到底，虽不能说是完全，但不足的部分就用流体金属龙和不可视的力场、变化自如的外皮去弥补。
「自称是神，就别用那种土裡土气的战法啊」
爆炸声轰响开来了。看过去，六枚机械翅膀当中，有两枚在一边冒出白边并且撒落下火花同时坠落了。
克服了电磁砲的猛攻，用手榴弹的范围攻击下撃坠了。
话虽如此，没有全部坠毁是，是因为母体运用了四周的牆面兵器和机械翅膀，进行了战术性的战斗。
可以说类似ＡＩ吧。就连与光辉展开高速接近战的同时，都还使用了并列思考或是分割思考，好好地在应付阿一。
好不容易才摧毁掉牆面兵器的阿一，就从光辉的对面往母体肉搏过去了。
将修拉克收进枪套内，空出来的义手便发动起回礼的〝振动破碎〟。
母体用从背后长出来的新手臂将它接住。就算阿一施以怪物般的臂力都弄不断，充其量只使一部分的外皮出现散落而已。
这时候右手的高热剑就往阿一横扫过去，同时左手的高热剑就与光辉的圣剑交锋起来。
流体金属龙往两人的背后逼近过去，往侧面绕过去的机械翅膀吐出子弹，就连天花板那边的步枪都进行起精密的狙撃。
「烦啊っ」
闪避在闪避。用多那去狙击母体的脚，光辉配合他无言地以脖子为目标。
迸出磁力，在空中横躺下来滞空起来进行闪避的母体，就以自己为中心放电了。雷撃在极近的距离下炸裂开来，使两人的动作出现瞬间的停止。
趁著这个致命的空隙，以磁力漂浮著，母体用可以说是优雅的动作像棋子一样旋转了。左右两边的高热剑，就像在模仿圣剑伸长出去以两人的脖子为目标。
「好险啊！」
「唔っ」
身体虽然僵住了，但没有天真到连思考都跟著停下来。光辉把圣剑转换成大剑模式，阿一用上义手的外挂式可变盾牌，各自都在千钧一髮下免于一死。
但是，下个瞬间，高热剑就维持著热能化成一条鞭子了。虽是义手被捲住了，但立刻就使它捲在外挂盾牌上清除而幸免于难。光辉也同样，在大剑被捲住往外拖的瞬间便放手而脱离开来。
如果，被拖过去的话……有看到可以从天花板那裡垂直打穿铁桥的步枪弹，结果就很明显了吧。
不去管被扔掉的圣剑，光辉便以〝缩地〟身入过去。第一次，母体惊讶地眯起眼来。
「这样你就闪不掉了吧」
用多纳牵制住机械翅膀和流体金属龙，就让义手进行变化。五根手指伸出去，变成钩爪般将母体的身体整个抓住，从手掌发射出霰弹。
产生出有効打击。母体因为衝撃由出现类似痉挛一样颤抖，一瞬间停下动作了。
然后，便睁开眼睛。看见单手就往虚空一伸的光辉，就用那隻手接下在空中做了U迴转的圣剑。
「到手了」
光辉的声音虽然没有抑扬顿挫，但是，充满了信心――
「不。这是不可能的」
紧接著，母体就爆炸了。砰的一声放出闪光的同时，就迸出巨大的衝撃。似乎是作为外皮缠绕住的流体金属炸掉的样子。
光辉立刻就用大剑的剑腹当成盾牌，但即便如此还是免不了被吹飞出去整个人的背部就砸铁桥上。
这样一来，在极近距离绑住母体的阿一就……
「唔っ」
虽然发出了很小的悲鸣，但还是往后面倒下来了。本能感觉到不妙，立刻就以要消耗魔力的觉悟发动瞬间的〝金刚〟而没有出现很大的外伤。
但是，义手的五根手指已经破损，衝撃有稍微进到体内。嘴巴不由得就一咳噗哧地就吐出血来。
而且，就连快速站立起来都有空隙……
「唔啊っ！？」
挨中从爆炎中被发射出去的电磁砲，描绘出弧线被吹飞出去了。
是在很勉强下，以多纳为盾挡下被电磁加速出去的砲弹。就算阿一拥有强靱的肉体，但却免不了暂时失去了意识。
接著阿一的意识会恢复过来，就是在背部感受到强烈衝击的瞬间。
「噗哈っ！ 该死っ，我失去意识了啊！」
感受著在明灭著的视界，与强烈的呕吐感及腹部上的剧痛。
即便如此瞬间就掌握住状况了。看来，是掉到三层下的十字桥上，整个背用力地撞在上面的样子。失去意识，似乎就是在这短短几秒内的事。
就算坠落的高度大约有三十米都不会坠楼身亡，就真的很坚实。顺便一提，就算挨了一记电磁砲也没有坏掉的伙伴多纳也同样。
「哈哈っ，真的是久违的死斗了。都燃起来了」
吐掉带血的口水，粗暴地擦拭了嘴角。
明明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只经过不满一回合的时间，但这已经是在托塔斯的决战以来所受到的巨大伤害。 (注:一回合是三分钟)
虽然是将调侃给说出来，但实际情况却是非常严峻。
不管怎么说，就目前的分析，母体的规格和〝拟似限界突破〟状态下的〝神之使徒〟没有多大的差别。
虽然速度未达到，也没有分解能力，但考量到阿一他们是被大大地束缚住的状态下来看就不是可以帮上大忙的要素了。没有差距……
不，就那荒谬绝伦的解析能力和超高速的运算能力，以及刹那间可以得到计算出来众多战术的支援来看，倒不如说是绰绰有馀吧。
因为，母体的行动是针对阿一＆光辉被最佳化的东西。真的可以说是，对魔王＆勇者用的决战兵器。
「……真的，就拜託了」
对著没有的人地方嘀咕，视线一瞥就往下方看去。但是，视线马上就回到上面来，无视疼痛脚用力一踩。为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瞬间要回到传来轰鸣声的战场上，用跳跃上到上一个十字桥。
而，就在这个时候，
「――ッッ！！」
发出不成声的尖叫声的光辉就掉下来了。位在上一个十字桥上。
看见他一个弹跳，就这么顺势倒栽葱要往下掉，阿一就往那边跳过去，拉住光辉的脚阻止他往下掉了。
「哇啊……你，没事吧」
「才、才不是没事――咕噗っ」
阿一，不由得就放掉光辉的脚。膝盖就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弯曲过去，脚也变得软绵无力。顺便一提手臂也似乎折断了。侧腹部上，出现被高热剑给掠过，虽然却有没有出血但肉却是被削掉了的伤痕。
「拖越久就越会被分析啊」
「没错，会很恼人呢」
这么交谈的同时，就看见全身在放电飘浮在空中，在俯瞰著自己的母体。在已经是重新缠绕起流体金属的外皮上，变回原本的美女了。
那样的母体，又再次眯起眼来了。
「……为什么要站起来？」
「是，气势吧？」
「你是希亚啊」
母体的视线前方，就是光辉。没错，虽然脚是碎了但光辉还是很自然站起来了。
――限界突破的特殊衍生　战鬼
是能在体内，以魔力来代替石膏持续战斗到身体破碎为止的力量。因此，手看上去也恢复到原本的样子。
话虽如此，很接近临界点了。两个人，都开始往力尽在倒数了。
儘管如此，处在那样的危机下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还能够维持著从容的态度。
对此，母体果然，
「令人不快。令人极为不快」
让她束手无策地在焦躁著。
所以，
「我有在想是不是要破坏掉大脑……检体还有另一个」
眼前，就有著不论显现出来的差距有多大、受到多重的伤，从完全不去在意的眼神来无畏的光芒都没有〝人类〟，
「够了。你们都给我……消失」
决定要抹除了。就像是过去，对在这个世界蔓延开来的人类，所做过的那样。
黄金色的眼睛闪耀著光芒。紧接著，天花板就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纵向分裂开来く。机械音迴盪开来的同时，天花板就往左右两边打开。
如此一来理所当然，就可以看到无数闪电在疾走著的雷云。
「っ、惨、惨了……」
「这在意料之内吧」
说是这样说，但阿一的脸颊也微微地在抽搐著。
就在背脊有一种被冰块抚过的感觉瞬间，两人就往左右全力闪躲。这个直觉是正确的，闪光从天空落下来了。迟了一拍，就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是落雷。
就在阿一和光辉一瞬间之前所在的位置上，精准地从雷云上落下来的雷，彷彿就如神罚袭击两人了。
是有听说拥有控制天候的技术，但面对能让落雷有意图地落在目标位置的这个事实还是免不了会冒出冷汗。
虽然很想要去吐槽落在能源塔这裡没问题吗，但一想到刚才没有顾忌的攻撃时，就是重要部分就是安全无虞的坚固吧。
而且。虽是叮咛……
「果然……是有伏兵的啊」
「那个，可以说是伏兵啊。是不是应该说那是强化套件？」
如果可以操控天气，就可以说，连海都能操控吧。从牆上，如水库在放水那样喷出大量的液态金属了。
它们没有依循重力掉落下去，便青白色地带电往空中流去，往母体那边集中过去。那正是，可以操控铁色海水的景象。
分不清是科学很发达还是魔法，这句话虽然很知名，但正是如此。
「结束吧」
用无机质，但是，听上去却总有一种憎恨的声音就迴盪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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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母体所发出的死棋宣告。
随即铁色的雨便倾注而下了。从巨大的流体金属的浪花那裡产生出弹珠大小的雨滴，它就如狂浪一样倾注而下。
「有一种讨厌的预感！」
「要避开是不可能的！ 南云，到我脚下！」
光辉把大剑举到头顶，一瞬间就用最快的速度让它旋转起来。以剑形成一面巨大的盾牌化成王国骑士剑术中的防御技〝城塞轮〟。
阿一，往那面光辉所创造出来的迴旋盾牌底下鑽进去的同时，就把多纳的枪口往上一抬。极度集中起来将〝瞬光〟的知觉扩大能力提升到最大，用慢动作去捕捉迴旋盾。
指尖用朦胧般的速度扣下板机。其次数，是六次。无一例外就从迴旋盾内往外而去，刹那间穿出去昇向天空。
六发子弹没有瞄准失误，分别就往其他的雨滴直撃过去。期间，便迸出六道衝撃波。
会发出魔力衝撃波的特殊弹――爆裂子弹。
理所当然，在这个拒绝魔力的世界裡是看不出多大的破坏力。话虽如此，连续三次射击出去的子弹，是具有能把巨石化为粉尘的微尘衝撃。虽说不论是范围还是威力都衰减地很可怜，但要偏移掉四周的雨滴的轨道是没问题的。
放射状合计共十八次，小小红色的波纹在空间内拍打起来时，直撃而来的狂浪就变化成小雨的程度了。
在大剑的盾牌上散开来后，铁色的雨突然间就到来到四周。
紧接著，就无差别地撒出会使人耳鸣的爆炸声和会搅拌人意识的衝撃。
「集束炸弹啊っ」
「唔っ」
除了被铁桥所保护起来的脚下以外，衝击就从全方位袭击而来。一个接一个的爆炸威力虽然没有很大，但无奈的就是在数量上。那可以说是随著无数的衝撃波所带来的压制性的暴力。
因为没有受到直撃就没有受到致命伤。但是，却确实地在受伤的身体上累积起伤害，更重要的是，被钉在这个地方的痛苦。
天空转变了。就在意识到这个的瞬间，
「他妈的！」
「南云！？」
阿一，咬紧牙关就往在抵挡著爆撃之雨的的光辉来一记扫腿。
雷速的铁鎚，就朝在根本就是出奇不易之下意打与倒下来的光辉一上一下交换位置站起来的阿一身上直击了。
「――唔」
连悲鸣都发不出来。虽说有用多纳和修拉克就如盾牌一样去遮挡了，但还是遭受到落雷的直撃。如果是一般人，除非是引发了奇蹟不然是会当场死亡。
当然，阿一不可能会就这么坦率就死，其身上就缠绕著鲜红色的电弧。
是〝缠雷〟。立刻就在自己的前面缠著雷让落雷滑过身体表面，使其往带有指向性的铁桥流过去。
在魔力雾散効果的影响下无法发全部挥出发挥出来，就在还无法流散出去的衝撃的效果下避免掉了硬直状，肉微微烧焦的臭味就随著白烟瀰漫开来。
另外也因为流动的方法不受控制似乎连光辉都稍微触电了，不过，和阿一相比等于是没有受到伤害。
因此，他立刻就跳著爬起来，架起伸长而出圣剑要贯穿母体，但……
就对映照在视野的一角内，那道铁色的牆壁而倒抽一口气。不知不觉，要把视野整个覆盖住的流体金属逼近过来了。
「该死っ」
规模太大了。是刚才母体所缠绕起来的流体金属龙所无法相比的。几乎和那架统合天机兵的满意状态是相同的。给人有一种就从快决堤的水坝那裡喷出大瀑布的水流就在眼前的心境。
光辉能立刻去做的，就是踢飞因伤害而难以站起来的阿一。
阿一从铁桥上被踢飞出去消失掉不久，以大剑为盾的光辉就遭受到巨量的衝撃了。
「唔っ呜呜呜呜」
要弹开还是偏移掉都不可能。光辉的身体轻易地就被捲走，无法在强大的压力前逃走。一边紧紧咬著牙，只能忍耐下来。
「去死」
母体那使人感到噁心的声音，滑溜地就侵入进来。视野的一角捕捉到那隻被母体伸出去的手，就像是要握烂什么一样要阖起来的瞬间，光辉的直觉便急促地在诉说死亡的危险了。
「――ッ、〝圣絶〟ッッ！！」
一瞬间魔力就有了一种被整个消耗到的感觉而使意识摇晃起来。
最上级的结界，小到不认为它在过去的砂漠世界中可以将整个都市都覆盖起来，模样缩到勉强是把光辉可以裹起来。弱到不认为能冠上绝对的圣域这个名称，就连効果也是瞬间而已。
可是，那瞬间的防御，就维繫住光辉的性命了。
吞噬掉光辉的铁色的激流就像一双巨人的手敞开来的瞬间，就往其内侧长出如铁处女一样的圆锥荆棘了。
灿烂的障壁勉强挡下棘刺，但是，有几个前端就贯穿了光辉的手足崁入进去。
而这时候，一个黑色的物体就用又快又沉的速度往那边飞过去，被吞没进流体金属内。一有这种感觉的下个瞬间，流体金属便从内侧爆开来似的裂开了。
喷出血花来被抛到空中的光辉，就看见人就在与刚才不同的另一座铁桥上的阿一展现出投掷的残心了。恐怕，是以丢入手榴弹来暂时吹飞开激流吧。 (注:残心，以这裡为例就是作为投掷动作后会维持著投掷的姿势，这就叫残心)
当然，激流所带来的巨大动能并没有雾散。从激流的牢笼中被释放出来的光辉就顺著惯性法则被吹飞出去，背部就这么砸在背后的牆壁上。吐出噗哈的声音，还因为衝撃使视野一闪一闪在明灭著。
「天之河！ 要会用铁桥！」
「你就说的这么简单啊！」
这样一边说著的同时，二人就同时往铁桥下一跳。刹那，一瞬间之前两人所在的位置上，就刺著一把细细长长像枪一样的落雷。有狙撃般精准的雷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追赶而来倾注而下的集束炸弹之雨虽然迸出了爆风，但坚固的铁桥本身就成了一面盾牌，勉强是让两人从死亡的淫威中逃开来了。
话虽如此，对流体金属的激流全然没有意义。
从三个方向而来的激流袭击阿一了。无处可逃。大质量的大浪，宛如就像是一台压床要压死阿一。
「噢噢噢噢噢っ！！」
发出呐喊来的人是光辉。
为了去就在衝撃与压力下呕出血来了阿一，就把大剑砍进一道激流内使其吹飞开来。
「ッ、天之河！　后面！」
「――糟糕っ」
去就阿一的代价，就是雷射枪的一击就往光辉的背部而来。在空中勉强扭动身体使得侧腹部被刨开来。
就这样锥形落下的光辉，正如一具尸体。
「去他妈的っ」
顺从直觉的阿一跳到了光辉的正上方。果然，雷的狙撃就往阿一刺了过去。就连使用了〝缠雷〟和固定在铁桥上的钢丝爪作为接地线来抵挡也一样，果然无法完全卸除掉，配合魔力的剩馀量进入到紧戒区域使意识一瞬间飞走了。
「展现、展现出你的毅力给我看啊，天之河！」
「不用你说っ」
儘管如此，咬著嘴唇靠著痛觉来强行维繫住意识，单手抓住光辉的阿一就凭藉著臂力把光辉扔出去了。
目标是母体。六发子弹就追过在空中控制姿势，把大剑架在腰间的光辉的侧面。
用最后的爆裂子弹批开一条，在前进的道路上倾注下来的集束炸弹之雨。
但是，还是，
「……难看」
被挥出的大剑伸长出去。是一道会觉得斩马刀很可爱的巨大剑之横扫。可是，它并没有到达母体那裡，在那之前激流便吞没光辉了。
同时，利用了钢丝的离心力在空中移动试图要降落在铁桥上的阿一也同样，流体金属就像是伞一样被罩起来吞没了。
在彷彿，就像是龙的双颚在甩动捕捉到的猎物一样激流的翻搅下，被吐出去二人就顺著离心力飞在空中了。
阿一是往中央的能远塔，光辉则是往铁桥，各自都被甩飞过去趴倒下来。
由于压坏攻撃和关键一击的铁处女，使两人都处在满身是血的状态下。大大地吐出一口气时，就吐出惊人的血量。
靠近不了。
火力也不够。
到达不了母体。
正可以说是神就在面前的人类。面对眼前的压倒性的淫威，感到束手无策。
「就说了，放弃吧っ」
以勇者的心，不论多少次都会站起来。将大剑扛在肩上，在眼睛裡乘载著钢铁般的意志，光辉就瞪著母体。
在视界的一角，看见人就趴在地上吐血的阿一。虽然拥有远比光辉要更加强韧的肉体，但他并没有如魔力石膏般战鬼一样持续战斗到身体都坏光光的技能。
这样一来，要是自己要更往前站出去的话，光辉便奋发起来了。
对上母体的嘲笑，和很可怜地在俯瞰的视线。
「人类这种东西，果然是可悲的存在呢。不了解什么叫做没有意义，会无意义地相互包庇。那行动模式真的很容易理解」
「要小看人就趁现在」
要争取时间到阿一站起来。做出这样的决心的光辉便往前迈出一步。
母体，是打算操控激流从那样的光辉的两侧挤压过去吧就用鼻子发出嘲笑――
「啊～，已经受够你的照顾了」
鲜红的闪光撕开天空了。从光辉的正后方。
「咿！？」
光辉焦急了。吐露出类似艾卡莉＆诺卡莉的声音，随即就在感受到的杀气和本能所敲响的警钟下全力扭动起身体。
被电磁加速过的子弹就从腋下掠过，
「ッ！？」
掠过母体的脸颊了。
是一道小小的伤痕。因为是流体金属的外装稍微剥落下来的程度，便立刻填补起来恢复原状了。
但是，那是第一次有攻击到的一撃。面对应该是将行动模式都完成解析的母体。
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子弹在空中转弯了。
――特殊弹　生物弹
是会自行弯曲轨道穿过障碍物射穿目标，具有意识的子弹。母体虽然有流体金属盾和力场盾，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范围内防御过。全部，展现出来的都是重点防御。
出现背道而驰，超越了母体的认知就应付不了轨道上的攻撃。
但是，对那特殊弹的惊愕，对现在的母体来说是很细微的小事。
「你，现在，同伴――」
「你っ，刚才是要杀了我吗！？　在想什么！」
发出怒喊来盖掉母体的声音的人，就是露出不敢置信！　这种表情来的光辉。虽然顺利降落在别的铁桥上，但额头上却是喷出冷汗。
阿一呸地吐掉血的同时，就用火大的表情说话了。
「仔细想想之后，就觉得我干嘛要庇护你咧」
「你、你这个该死的魔王ーーーーっ」
不理会勇者的抗议，阿一再次展开枪击。
母体提防著会转弯的子弹而加大防御范围，但却稍微眯起眼来放出激流。
飞越过从两侧逼近过来的激流，在能源塔的上部著陆的阿一立刻就跳起来，用修拉克进行牵制的同时，只射击了一发接著就做起雷射枪的充能――
「疾っ！！」
「哇っ！？」
注意到杀气便急忙中断。利用装在义手的手肘上的霰弹的击发，强制落下。
不寻常的斩击，就扫过他的头顶。
「ッ！！　连你都っ」
发出惊愕之声来的人是母体。是自开启认真模式以来，第一次所採取的闪避行动。用急忙的样子如凌波舞一样往后仰。
是为了防御子弹的防御阵。是由于滑溜地鑽过那道缝隙的斩击之故所造成的反应稍微慢了的结果，就是母体前额的浏海被剪齐了。
「要好好地っ――」
「天之河っ」
「我可没有理由听你抱怨喔っ」
这次是光辉，似乎要把阿一和母体给砍成两半的样子。
「这不是勇者能做的吧！」
「先动手的是你吧！　别以为魔王的称号可以拿来当免罪符喔！」
不可思议，就在往下掉的阿一和往上跳的光辉在空中交错的瞬间，就朝对方展开愤怒的拳击了。最终就在交叉反击下将两人打飞出去。
刹那间，落雷的狙撃就自两人之间迸开来了。本来应该会打中的那个，就只是空虚地将空气给烧焦。
「如果是勇者就有办法避开。是如此相信我才扣下板机的耶！」
「敢这么大言不惭！」
「喂喂，你是要怀疑他人到什么时候啊？　你，整个人都变了」
「还有脸说っ。刚才想到你说〝照顾〟〝为什么不说是庇护〟啊っ！　你这个旁门左道！」
光辉从集束炸弹中逃开。若无其事地就阿一的下方拿他当盾。
阿一贯彻闪避。若无其事地将追过来的激流，往光辉那边诱导过去。
光辉受到雷撃翻白眼时，阿一就把光辉的脸当成踏板来改变跳跃的方向以枪击袭击母体。
给人有这种感觉时，意识恢复过来的光辉便浮现出青筋，再次往阿一砍过去，阿一顺势接下斩撃后，便描绘出意想不到的轨迹袭击了母体。
好不容易才避开来，背后的机械翅膀则来不及避开两片翅膀便同时被砍断了。
「你们っ，从刚才就在做什――」
「给我去死っ，天之河っ」
「你显露出本性来啦っ，南云っ」
终于不是针对母体，阿一的枪击很自然地就把目标放在光辉身上。光辉发出怒吼挡下了被射出去的子弹。
这样一来，就被偏移开来的子弹当中就有好几发袭击母体了。全部的子弹都朝自己过来的话还能够冷静地应付，但外观却是偶然性质的流弹。
到底母体不会蠢到自己会被子弹给打中，但对于完全意识不到又乱七八糟的偶发攻撃反应就慢了，又有机械翅膀被击落了。
「未知的行动模式……再解析――」
「给我五分钟っ。五分钟内我会先把你收拾掉！」
「做得到你就试试看啊――啊ーーーっ！？」
被袭击而来的激流给踢飞出去的光辉，在撞上激流下就如弹珠一样飞向母体。
暂时中断解析，试图要杀掉无法再战的光辉而以激流的枪进行迎击る。
「我、我哪会死啊ーーー！！」
伸出去的圣剑伸长而出，气势冲冲地就刺在铁桥上。如撑竿跳一样利用它，光辉把前进的路移开来了。
紧接著，十二发的掠过他而去的子弹就飞过来了。就像是要掠过激流一样微妙地弯曲了轨道往前进穿过去时，就在睁大著眼睛的母体的前方相互衝突，轨道更加弯曲成鋭角了。
母体虽然用力场和外装皮肤的变形打掉了半数以上但，
「唔っ！？」
完全应付不了在眼前变化的子弹，便允许了它们命中剩下来的其他机械翅膀，与身体了。
不是很重的伤害。姑且不论机械翅膀，母体的本体在流体金属的补充下无伤了。
但是，面对被看不起的两人，面对以压倒性的力量去制伏的对手，面对岂止是一箭之仇不如说是多箭之仇的事实，一股惊人的屈辱感便袭击上来。
「在这样的我的面前……关係破裂吗？　无视我？　呵呵っ，不愧是人类。多么丑陋又愚蠢啊」
重新展开解析。面对无视这种侮辱，母体让真的就像是人类一样的眼角抽动起来，在那机械的眼睛裡寄宿著愤怒了。然后，
「就不能轻易一点去死吗？」
徒手接下再次飞来的流弹，激烈地带电起来，这次便亲自往斗争中投身进去了。
就这样，不到五分钟，经过几乎是１回合的时间。
就如阿一所宣言的那样，光辉就以可以说是濒死的状态躺在铁桥上了。
但是，做到这件事情来的人不是阿一。当事人阿一也同样，就趴倒在光辉的附近。其原因就是，
「……真是的，是要愚蠢到什么程度。居然就在关係破裂下尽了全力」
像是惊讶一样，又或是怒不可抑这样嘀咕著的母体所说的那样，两人会用尽力气最大的原因就是魔力枯渇。
没错，〝限界突破〟终于是迎来极限了。
理所当然，在流体金属的大浪和落雷的狙撃、集束炸弹之雨再加上母体本人加入到接近战中而处于遍体麟伤的状态，不过，勉强有避开致命伤了。
连母体都很惊讶，更重要的是〝杀不死〟会这么生气也不无道理。
发出呻吟声，滴著血的同时，阿一想办法要站起来。但是，那双脚却因为极度疲劳在颤抖，手上也没了不知道被打飞到哪裡去的多纳和修拉克。
光辉，虽然没有放开圣剑，但没有〝战鬼〟的効果就站不起来，就连圣剑也是依附虚弱地在明灭著的模样。虽然还有意识，但抬起脸来盯著看就竭尽全力了。
相对地，母体虽然没了机械翅膀但流体金属的浊流还是维持原样。一边发出电弧的同时浮起来的身影都没有受伤的样子，天空上还在发出没有衰弱下来的闪电。
「唉，可以了吧。就算是拥有特异的力量毕竟还是人类。差不多，能理解了吧？　我和你们，具有无法填补起来的差距」
母体的脸上浮现出嘲笑，「就算都这样了还要调侃吗？」很清楚是在这么询问。
原来如此。确实，现在的景象，似乎就是在告诉我们神和人的巨大差距。
魔力已经用尽，身体遍体鳞伤……
但是，
「哈哈哈っ」
万策，还没用尽。就像是在这么说一样，阿一的笑声响彻开来了。母体的表情扭曲的很有趣。
「有什么好奇怪的？」
「没有，所谓摆出神的态势，任谁都可以吐出同样的台词啊。台词的模式非常容易理解」
「……」
「南云，不要这么说。反正是在〝装模作样〟。会很套也是没办法的吧」
两人一边吐血的同时，都还在酸来酸去的。而且，彷彿就像是在回敬去揶揄母体刚才的台词。相互杀伐互扯后腿，彷彿就像是假的。
阿一代替多纳，就用手摆出手枪的样子往母体伸出去。伴随著话语，无畏地笑了。
「你，看起来只是一个装模作样的人吧？」
咚的一声流体金属的细长之枪就刺出去了。刺在阿一的脚上。是增加痛楚吧，像是鑽头一样旋转起来在挖著伤口。喷出血，阿一单膝跪下了。
「难道，你还抱持著希望吗？」
是一句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表情也是，是类似机械生命体那样的能面表情。但是，那是无论如何都有维持著平静的缘故，不论是阿一还是光辉都能够看穿，正因如此无畏才没有从两人的表情上消失。
「……你们把一个人，送到召唤装置的所在地去了吧。难道，是打算找来新的同伴吗？」
「有吗？　哪裡有找来同伴的必要性了？　你，说过要杀了我们吧」
就连渗出冷汗来的同时阿一都还是用一派轻鬆的氛围在回答。
「很遗憾似乎在苦战中喔。虽说是拥有可以操控存在感强弱的异能，但大闹成那样要抓到他就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要是抓到了，你们就不成威胁」
就像是在削减希望一样，母体很慎重地在说明著。似乎，很享受阿一他们因为绝望而心灰意冷的瞬间。
「啊啊，我想到一件好事了。我，就亲自来召唤你们的同胞吧。当然，这次不会去骗他们，而是从一开始就替他们戴上枷锁。好了，有了那样的同胞，你们就――」
「在小看人的对方，还真是会长篇大论啊。果然很像人类呢。而且，是三流的坏人」
光辉的话，令母体哑口无语了。就在要再次开口之前，这次传来了阿一那充满自信的声音。
「远藤不如我们？ 讲那什么蠢话。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是最危险的傢伙耶？」
因为，拥有天生的异能、作为魔王的右臂，更是一个若无其事的人类最强格的地球英雄。
在那个地方，现在还跟著两隻名魔王的部下。
那么，
「那傢伙，是不会搞砸交给他的工作的」
「不可能。实际上他――」
对于那句带有绝大信赖的话语，便立刻试图要做出反驳，但是，母体的话又再次止住了。就像是愕然一样，把视线往虚空移动过去。
光是这样就能察觉到了。肯定，就在这个瞬间，浩介他们把工作给完成了。
「……嗯？ 诺卡莉的存在感……消失了？」
「喂，南云。不要说那种不吉利的话」
「远藤的存在感也……消失了？」
「那是常有的事」
与这样的调侃相对应的，就是坐落在天上的雷云产生出强烈的闪电了。雷云那裡正激烈地在发出电弧。然而，雷云裡的雷声却是渐渐在消失。
「原来如此……算计我了吗。下等生物，对上位存在的我」
总觉得可以察觉到，黑鸦鸦的云层内正在积蓄著不寻常的电荷。那彷彿，就像是宇宙战舰的主砲正在收束要发射出去的能量一样，同时也是愤怒就快要爆发开来的前奏……
但是，就在阿一和光辉去阻止那致命的一撃之前，都还是无畏地笑了，、
「错了吧？　你只是个笨蛋而已」
「你忘了吗？ 她的存在」
眯起眼来，但是，却已经是把调侃和玩笑都捨弃，母体就把手一挥。就在乌云出现一种闪耀起来的错觉后不久，那隻表示要执行死刑的手就无言地被挥下了。
视界染成了白色。声音也消失了。直到刚才如狙撃一样的落雷，给人有一种就像是小孩子的感觉带来了一记巨大的雷撃。无处可逃，那正是神威的一撃……
然而，母体确实听见了。就在手往下一挥的瞬间，阿一浮现出会令人感到不快的冷笑，都到了这种时候还没有绝望，岂止如此，
「反撃时间到了。――Ｇ１０！！」
如此呐喊了。
巨大的雷撃将阿一他们吞没。稍晚一些，会使整个戈尔多蓝都摇晃起来的雷鸣便轰响开来了。恐怕，即便是在为了隐匿内部而以高隔音性为傲的云上界的设备内也一样，到处都响起暴力般的轰鸣声。
就这样，雷鸣留下了馀韵，闪光就像是溶入到虚空裡一样消失后――
「不可能……」
看见描绘出凶恶般弧度的嘴角扬起了。
漂浮在虚空中，在四具十字架的内侧。
――克洛斯・维尔德　空间遮断式四点结界
阿一的手上，就握著一颗剧烈地在冒出电弧来的宝珠――〝天使能源〟。
而且，一旁还有一个并肩而立浮游著的东西。看上去明明是破烂不堪很贫弱的模样，但那隻单眼寄宿著的光芒却有著强烈的气魄。
没错，
「是你っ、――Ｇ１０！！」
「是的，母体。是为了要打倒你的最后一名士兵」
一开始就被阿一弄掉，直到刚才为止都应该是掉落到地底的Ｇ１０，就在那裡。
光辉躲开来的第一撃阿一不可能躲得过，照预定是会掉落下去。不论是浮力还是失去都是虚张声势，会和母体对话也是为了要争取Ｇ１０去扫描电力供给的控制台的时间。
更进一步的说，就连到目前为止的战斗，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到Ｇ１０替天使能源充电的时间。
那所谓的五分钟，就是〝预计还要再五分钟才会充电结束〟这个意思。
「做得很好，Ｇ１０」
「不敢当」
母体，不晓得发生了什么。
不可能会知道有能把电力转换成魔力的机构，但是，只有不得不认定是〝威胁〟的敌人突然间就取回了力量，而且，理解到成就出这件事来的就是等同于是垃圾的Ｇ１０。
「这次的死不会出错了っ」
巨大的雷再临。碰的一声就像是砲撃一样，又或是如地鸣一样轰鸣声伴随而来，破坏性的雷撃袭击而来了。
但是，
「看看你，天之河。快站起来」
「……再稍微温柔一点又不会受到报应吧？」
落雷这种东西是刹那般的攻撃，空间遮断结界也会在刹那间就完成。因此，静电是行不同的。
后脑杓被硬梆梆的坚硬宝珠一压，整个脸就被压在硬梆梆的地板上的光辉虽然浮现出青筋，但却因流入进来的庞大魔力而再次发动了〝战鬼〟。因为限界突破的后遗症使体内所感受到的剧烈倦怠感，就用毅力强按下去站了起来。
巨大的雷撃，疯狂似的连续落下来了。与大气一起在震动著戈尔多蓝。
设施本身的绝缘处理做的很优秀似乎没有受损样子，但肯定在上界以下的所有民众，一定都会因为多次轰响开来的雷鸣，和覆盖著云上界的云层在冒出强烈的闪光会感到战慄。
「借助空间干渉的防壁っ，这么强大的东西，是在哪裡っ」
母体的脸扭曲了。Ｇ１０应该只拥有空间歪曲爆弾，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这么强大的空间干渉技术所以也难怪了。
不理会具现出神威来的巨大雷撃，光辉站起来了。
阿一也同样，贯穿大腿被缝在铁牆上的枪因空间遮断结界被切断开来，于是就很快地拔出来后便站了起来。
母体的心中，头一次涌起了难以形容的焦虑。
从全方位，将所有的如大海般的流体金属都输送过来。就连感受到焦虑的同时，母体的解析能力都还是有找到は四点结界在持续性上的缺点。无止尽的挤压和往内侧的突刺是有效的。
「驱散吧，死神们」
阿一举起来的手，手指上戴著的魔王的宝物库鲜豔地闪耀了。因为计算上已经争取到接近完备的时间来蓄积电力，便照计算消耗庞大的魔力来召唤出机械装置的死神。
「那枚戒指っ，什っ，那是――机兵！？」
母体发出惊愕的声音了。其视线的前方，就出现了为了保护阿一他们三个人的三隻巨型乌龟。
――死神收割者　模式・机械龟 (注:死神龟的英文是Grim-turtle。Grim德语中有死神的意思，本作品的死神收割者也可以翻译成机械收割者)
是据点防卫、固定砲台为主要目的的死神收割者。在胖嘟嘟的庞大身躯裡，搭载著死神收割者最大量的火力。
因此，从甲壳各处所出现会令人发笑的大量火箭弹＆飞弹，就施以压倒性的火力将蜂拥而至的流体金属给吹飞开来了。
爆炎和衝撃波的大风暴就在阿一他们的四周狂啸著。
当然，流体金属只有遭到吹飞不是遭到消灭，中弹后不久就在母体的控制下集中起来，再次，形成大浪袭击而来但……已经争取到充分的时间了。
「限界突破……」
「限界突破……」
在雷鸣与爆炸声的夹缝中，响起了令人厌恶的声音。母体回过神来已经太晚了。
「――〝覇溃〟」
「――〝覇溃〟！！」
感受到的压力是之前所无法相比的。又再次提升了吧，母体的表情终于显露出战慄了。
那动摇，产生出致命性的破绽了。
「――〝身体强化〟〝光属性强化〟〝集中强化〟、〝光刃〟」
光辉静谧地落下了〝无念有想〟的眼神捕捉到母体了。
就像是在瞄准母体一样左手一伸，左手手上就拿著刀模式的圣剑。它就在犹如是被拉紧的弓一样的体势下，从那边被发射出去的是――
「――〝真穿〟」
运用透过体数来操作远近感的三段突刺之技――〝霞穿〟。作为其上位的奥义技，就是在所有的技法中都融入仅只一次〝突刺〟之故，作为八重樫流刀术中〝真正〟的〝突刺〟，可以说是必定能贯穿〝心臓〟的必杀〝突刺〟。
在难以捉摸的奥义上，配合上能无碍地与属性爆发性提升起来的剑圣之技相互配合的伙伴之力，就能显现出破绽，将防御的面纱都转换成攻撃去贯穿母体，
「っ！？」
简单。圣剑，终于完全捕捉到母体了。贯穿了腹部的正中央，穿透到背后。母体虽然试图要立刻拔出来，但却无法实现。
「圣剑！ 拜託了！！」
圣剑以闪耀，来回应伙伴。维持著贯穿母体改变形状。没错，就像是在报复伙伴被穿刺一样，其刀身便长出无数的棘刺从体内将母体固定住了。
这时候，即刻就飞过来的是两侧有著水晶一样的坠子的钢丝――那是空间固定拘束具〝印加流星锤〟。空间固定的能力即便雾散，要是遭到那强靱钢丝给捲住的话，就足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阻碍母体的行动。
「母体，结束了。你的支配慾也一样，这二百年来已经是够满足了吧？」
「别开玩笑了っ、Ｇ１０！　乐园は不会结束！ 直到永恆，一切都是我的！」
已经，没有半点当初那样的从容又清澈的表情。那随处都有庸俗般、丑陋的人类的表情就在那裡。所以，直到最后都会採取卑劣的手段。
「没错，一切都是我的！ 连你们守护著的人们也一样，都是我的所有物！」
铁桥前方，一扇门打开了。面对从那边出现的人们，以圣剑专注在拘束上的光辉睁大眼睛了。
「贾斯伯！！ 各位っ」
「怎么会这样っ」
光辉和Ｇ１０的声音响彻开来。被天机兵的流体金属所抓住的贾斯伯他们，就睁大著眼睛在看著壮烈的景象。看样子，藏身处似乎是被找到了。
「会去破坏召唤装置，人质就真的是有效的对吧！？ 来吧，请选择！ 是要杀了必须守护的对象，还是跪在我的面前！！」
嘴巴被拘束起来的莉丝蒂，忽然间就看见阿一了。其眼睛裡堆积著眼泪。
被天机兵抓到这件事本身，明明应该是害怕到难以忍受才对，但即便如此她都是个不会哭出来的孩子，是在对于阿一的危机，那是由自己所造成的在哭泣。
真是的，真的，就和我们家的孩子很像……
这么在心裡嘀咕著，但是，实际上从嘴裡说出来的却是对母体的嘲弄。
「就因为这样，你才终究会是个〝装模作样〟的神喔」
母体的表情愤怒到扭曲起来，变形好的流体金属之枪要贯穿莉丝蒂……就在这件事，要发生之前，
「远藤！！」
「了解！！」
「兹 兹！！」
小太刀，就从天机兵的背后伸出去了。
完全出其不备的袭击。没有半点防御。一点抵抗都没有，分毫不差就往机械蜘蛛的脚插进去的小太刀，很精湛地就在精准之下贯穿了核，让天机兵变成普通的淤泥了。
如果是侦查兵的首领，暗杀才是他的本领。才刚这么说，不知不觉间浩介的人就出现在那裡。
「我，拜见了！ 说笑的」
「兹  nbsp;兹！」
「什っ，是什么时候监视网――」
没有给予时间给予去听那个疑问的答案。
叩的一声就迸出光来了。
那是，为了在魔力雾散効果中发挥出十足的破坏力，所提炼上来的魔力之光。
魔王的鲜红，和勇者的纯白描绘出螺旋直衝天际。庞大的压力使解析机能产生无数的错误，正面在向世界的法则挑衅！
其中，寄宿著千头万绪的想法的声音，就静静地响彻开来了。
「阿一大人、光辉大人。请务必，要终结虚伪的乐园」
连回应的声音也同样，
「来吧――」
「要上囉――」
静静地响彻开来。
「――〝巴鲁斯〟」
「――〝极大〟」
魔王的眼睛闪耀著凶恶的光芒。寄宿著压倒性的杀意。
勇者的眼裡则是一片寂静。寄宿著压倒性的决心。
「――〝琉贝里翁〟」
「――〝神威〟！！」
在虚空出现的超大型兵器――太阳光集束雷射〝巴鲁斯・琉贝里翁〟，用太阳的闪光在蹂躏著黑暗的世界。
光属性最上级攻撃魔法〝神威〟，以幻想的光芒替二百年的絶望涂上了希望。
破灭性的两道光芒，吞没母体了。
「可恶っ，又是你！！　Ｇ１０っ，你，是我的乐园裡的异物っ」
流体金属、力场、外装、雷、都集中起来在保护母体。当中，母体那断断续续的怨怼就在迴盪著。
「不对，母体。异物，是我们」
「笑话っ」
流体金属四散开来。处在力场的范围外使下半身遭到消灭。雷变得不受控制，停止了落雷。
仰望著造成这个世界的悲剧的母体走向灭亡的身影，Ｇ１０，现在在想什么呢。
「我们，不应该诞生」
已经没有回答。
相反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
「噢噢噢噢噢噢噢っ！！！」
「哈啊啊啊啊啊啊っ！！！」
试图要进行最后的抵抗的母体的惨叫，与魔王和勇者的呐喊响彻开来，然后，
「看我的っ」
「结束了っ！！」
两到极光贯穿天空了。
母体遭到消灭，雷云开出一个洞，惨烈的衝撃波如波纹一样呈圆形扩散开来。
贾斯伯和明蒂为了保护孩子们而弯下身体，在此之前浩介就抓起肩上的艾卡莉，用另一隻手去遮住脸。
就这样，极光贯穿了戈尔多蓝的天空，连同长久将光芒给夺走的乌云，现在――
「……啊啊，多么……多么美丽啊……」
「哇啊～」
扫除了。真正的，耀眼的阳光在照耀著世界。
从抬头一看的贾斯伯的眼角裡就静静地流下了眼泪，莉丝地就像是被夺走的心一样吐露出惊讶的声音。这点，就连明蒂和其他孩子们都一样。
而，这时候，响起噗咚一声。
「噢喔！？　南云！　天之河！ 你们没事吧！？」
阿一和光辉一起仰头往后倒下来了。看上去破破烂烂的。精疲力尽的人，正是如此！ 可以这么形容。
「阿一大人！ 光辉大人！ 您没事吧！？」
「没事……看得出来吗？」
「我是没事……才怪。快死了」
Ｇ１０急忙发出声音十，阿一和光辉也吐露出话都要说不出声音。顺便，连血都滴滴答答地在流著。
就在贾斯伯他们也急忙跑过来的时候，阿一则想办法在这样的模样下从宝物库内召唤出最上级的恢复药了。
其实是想搬出再生魔法照射神器〝贝尔・阿加尔达〟，但〝限界突破〟的后遗症也有帮上忙，就没有气力去提炼出那种程度的魔力。
因为，连去握东西的力气都没有，装有恢复药的试管就滚出来了。
对那支试管，阿一就用平时不可能会有的迟缓动作伸出手……
「……啊？」
「……嗯？」
碰到光辉的手了。看样子，光辉也要去拿恢复药的样子。
「那、那个，阿一大人？ 光辉大人？」
连Ｇ１０的呼唤都无视，维持向后仰的姿势阿一和光辉便交错起来。一瞬间的停滞之后，两人同时握起拳头，同时就以裡拳的要领把拳头埋进对方的脸裡面。彼此的额头上，同样同时都浮现出青筋了。
「给我去死っ，天之河っ」
「南云っ，你这该死的っ」
劈哩啪啦，魔王和勇者就躺著在互殴。Ｇ１０，就轻飘飘地，不知所措地来到两人的上面。
「臭小子，应该是我先喝才对吧！」
「我都重伤了吧！ 看了还不知道吗！？ 话说回来，你一开始就该拿出两支吧！」
「太累人了吧！ 至少要让我恢复一下！」
「那种程度就忍耐一下就好了！？ 你看看っ，我这两隻脚！ 现在就快要碎成一团了！？ 要放著这个不管太鬼畜了吧！」
「诶？ 为什么？ 不需要鬼畜拿出来的恢复药吗？ 这样啊，我明白了」
「开什么玩笑啊っ！ 真的痛死了！ 都快哭出来了！」
「啊啊，我也是被你的剑给削到的地方正在痛啊――〝就让我揍到你哭著道歉为止！〟」
「不要去模仿雫的台词！ 话说为什么你会知道啊！？」
不行，真的很危险的状态是不能打架要安静……就连Ｇ１０这样的呼吁也一样，二人就只会反覆地用裡拳在应酬。意外地很有精神。
「啊啊够了っ，你们都那副模样了别打了！ 友好一点吧！」
「谁要跟他友好啊。宰了你喔，远藤」
「谁要和他感情好啊？ 砍了你喔，远藤」
「烦啦！ 给我老实一点！」
把掉落的恢复药往阿一的嘴裡一塞，为了慎重起见就把自己要用的最后的恢复药塞进光辉的嘴裡。
最上级的东西效果非常好。看著看著血就止住了，两人由青转白的脸色也开始恢复起血色。
「喂，你们两个。没事吧？ 到底是怎么了――
「爸爸！」
贾斯伯他们终于到了。面对阿一和光辉的状态而倒抽了一口气，看上去也意外的有活力，使贾斯伯连话都说得很困惑。但是，就像是要打断他的话一样莉丝蒂酱就扑过来了。
「不对，谁是你的爸爸。还有伤口会扩大不要骑在我身上」
「呜」
似乎是趁乱喊出来的。一看见满是伤痕的阿一，莉丝蒂酱的泪腺就再次鬆弛了。就像在慰劳阿一的身体便摸了起来。阿一也在抚摸著莉丝蒂的头。
「不可以讲这种话喔，阿一爸爸」
「ＯＫ、天之河。到外面来。我会把你从山顶扔下去」
「所以说就别吵了――好痛っ。为什么要揍我！？ 太过分了！」
虽然还处于坐著的状态，但阿一和光辉总算能站起来了。介入进来的浩介的脸颊上就刺著魔王和勇者的拳头。不能随便进入到危险地带。
面对这种情况，看来是真的没事了，使贾斯伯他们都安下心来吐出一口放心的气，一拍。
「阿一大人。光辉大人。以及远藤大人」
在平静的声音吓，任谁的意识都会被拉过去。
轻飘飘地在飘浮著的Ｇ１０，隐约地在让单眼发光。
「谢谢、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
啊啊，任谁都会这么想。Ｇ１０，现在一定，正在哭。
二百年的孤独战斗营来了结束，完成了被託付的任务，情绪就沉浸在万千的想法当中吧。
所以，就只能传达出感谢的话语。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想传达的事，现在的Ｇ１０就只能说出〝谢谢〟这句话。
但是，正因为如此，那句〝谢谢〟所寄宿的想法就非常深……
一段时间裡，在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的空间内，无言之中交心了。
然后，阿一和光辉便悄悄地伸出拳头，浩介也同样伸出去，Ｇ１０看起来很开心地让单眼一闪一闪地明灭著，代替拳头伸出缆线――
这个瞬间。
急促的警报声就响彻开来了。
「怎、怎么了！？」
「南云！ 能源塔！」
「喂喂，这次是什么啊！」
就在三个人各自发出声音来的时候，光芒就从十分耀眼的能源塔雾散了。岂止如此，就连铁桥和牆壁有著的电灯一类的东西都失去了光芒。
「Ｇ１０！」
「请给我一点时间！」
Ｇ１０急忙就往中央的控制台而去。伸出缆线连接。启动了空中投影型的显示器，切换著循环画面。
然后，Ｇ１０就发出愕然的声音了。
「怎么可能……发电设备的机能停止了！？ 不，这是自毁程序！？」
「阻止它，Ｇ１０！」
「我正在做！ 但是っ――」
人工的光芒，全部都消失了。因为有阳光虽然才没有被关在黑暗之中，但戈尔多蓝本身就垄罩在彷彿就像死掉了的氛围。
这种时候，就出现了沙沙沙这种讨人厌的声音。
很快地把视线移动过去时，从别座铁桥深处的门那裡，就看见一具动作异常僵硬的人形就走了出来。
那架机体，非常眼熟。因为，是刚才战斗过的对手的素体。
「我应该……说过了。你们是，绝对……赢不了的」
「母、母体……难道，你……」
「呵呵，我的……核心在这裡……是谁说的？」
阿一发出砸嘴的声音了。光辉和浩介则各自拿起武器。贾斯伯虽然喷出了冷汗，但还是为了要保护明蒂和莉丝蒂她们往前站出来了。
但是，看来是得到了，第二回合的钟声。
「远距离操作っ，可是，要是切断连接的话っ」
「嗯……就算做不好……和我相同的机械知性生命体。再次连接，再次调整的时间……就会没有吧」
但是
「就暂时……放弃戈尔多蓝。真正的大军……会带来蹂躙。下次……会确实！ 把你们从我的乐园……排除掉っ！！」
紧接著，一个摇晃就像是断线了一样，母体金属的素体便崩塌了。
「Ｇ１０，怎么了？」
「遮断来自外部的连接了。可是……」
Ｇ１０的声音裡，寄宿了确确实实的绝望。使刚才的情绪就像是假的。
「戈尔多蓝失去九成的机能。发电施设也从内部损坏了」
「……然后？」
「为了显示，我把情报转送过来」
Ｇ１０沉重的话语，使贾斯伯她们都吞了一口口水。光辉和浩介，都朝Ｇ１０投以险峻的眼神。
被阿一的视线催促，说不出话来的Ｇ１０，一拍后，就用噪音很严重的声音宣告了。
「天机兵的大军正往这边过来。其数量，十万」
任谁都在动摇的时候，阿一静静地询问了。那傢伙，母体在哪呢，这么一句。如果在附近的话，打算再打倒她一次。
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絶望的。
「在圣地。圣地夏亚。那个地方，是母体真正的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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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雀无声的气氛瀰漫开来了。
阳光灿烂地倾泻下来的同时，却没有半点朝气的感觉。倒不如说，不得不使人有一种就像是垄罩在紧逼人叫做绝望浓雾下一样的感觉。
最先开口的人是阿一。
「大军到达的时间是？」
盘著腿坐著抱著胳膊，眉头紧皱起来在询问著。声音一点颤抖都没有很平稳，从那座姿来看给人有一种很稳重的感觉。
所以，似乎就使得惊慌失措的其他人稍微冷静下来了。
就连最被絶望给囚禁起来的G１０也一样，缓缓地让单眼明灭著的同时就在铁桥上著陆了。咕噜咕噜地滚动到阿一的面前。仰望似的将单眼望过去的模样，让人感受到一股要放弃的感觉。
「大约六小时左右」
「那距离，有到达圣地夏亚吗？」
「没有。圣地是在离此地往西约一万两千公里的地方」
「……那是怎么一回事？ 在戈尔多蓝的附近，有天机兵的设施吗？」
「有的」
看样子，作为母体的根据地的圣地，似乎有著要从日本横越西太平洋，并且还要横越美洲大陆到达东岸的距离。
而且，以戈尔多蓝为起点往西大约三百公里的前方的山岳地带，好像就有天机兵的製造工场及待命用的据点。
玩起两面手法会定期去袭击戈尔多蓝的侵略者(天机兵)，看样子就是从那个地方被派出去的。
因为是提防万一就位在人类不用机械式的移动手就到达不了的距离上，而且，在原本的旧时代时，就是一座为了保护圣域戈尔多蓝的天然要塞便加以利用了吧。
「六……小时……哈哈，那就是我们剩下的〝寿命〟？」
贾斯伯虽然无力地垂下脖子，但是，那双垂下来的手却是紧握到渗出血来且小小声地在嘀咕著。
「不用那样っ。对了，去避难！ 乾脆就让所有人到异世界避难……G１０！　电力呢！？」
光辉用焦急的表情大喊起来说话了。
被派遣过来的不是一般的机兵，而是被认为是侵略者的天机兵的大军的话，母体那句〝夺回〟的语句就太不吉利了。如果只是要抢回去的话，应该会派出一般的机兵团。会派出侵略者，就不会对人民说要〝抢回来〟了。
那么……她就只是将这裡当成管理人命・可以量産属于乐园的其中一个零件。虐杀是很自然的。而且，会像过去所做过的那样，会去抓住一部分的人，再去窜改记忆重新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乐园。
或是，在其他地方有保管著处于冬眠状态的备用人类也不是不可能。那种情况，也就会有会把戈尔多蓝的所有人都杀了的可能性。
但是，要是有电力，就能用阿一的传送门暂时到异世界去避难了。光辉这种渺茫的希望……
「……就如刚才的报告所描述的那样，发电施设不论是系统还是设备都自毁了。光看程序，甚至连机兵体内的电容都下达自毁的命令。……现在的戈尔多蓝，已经就只剩我体内的电容，和阿一大人的〝天使能源〟有蓄电……」
「修理呢！？ 你都能自行从废料中製造出召唤装置了。应该有办法修理吧！」
「是的，光辉大人。恐怕是可以修复」
「那样子就！」
「可是，就算使用这裡的设备，大略估算一下最少都要花上十天」
表情从光辉的脸上脱落下来。是在动脑筋而显露不出表情。应该，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拯救人们！类似这样。
「G１０。地下铁现在还能动吗？ 有连接七座都市吧？」
阿一虽然流露出感到棘手的表情在沉思著，但还是眯起眼来询问了。
「没有，阿一大人。夏亚和戈尔多蓝这条路线好像就有十处的断点」
「为什么你能这么肯定？ 连接圣地和戈尔多蓝的路线，母体没有控制下来吗？」
「有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在戈尔多蓝的系统损坏之前，有把一些数据文件下载下来了」
阻止不了系统的损毁。就在如此判断的瞬间裡，G１０反过来在系统的损毁上趁机把防卫系统给关掉了，就把被隐匿在最深处的档案文件给抢过来了。当然，因为没有时间虽然就只是一部分，连内容都没有去确认。
看来，当初就有记录下来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大战中海底路线遭到伤害，似乎就使连接圣地和戈尔多蓝的地下通道崩毁了。太过花费时间，在现在的时间点上都没有去复旧回来。
「但是，不使用地下如果是天空是可行的」
「天空？ 有飞机吗？」
「肯定的。好像有紧急状况下可以使用的逃生用穿梭机。虽说是逃生用的，但也会一起运送一定程度的机兵团和物资吧。因为那是大型货物运搬用飞机所改装的，好像可以高速度巡航的样子」
「能动吗？ 续航的距离和速度呢？」
阿一的问题，使G１０降低了语调。好像在说，找不出回答的方向。
「……也可以用液体燃料飞行。内部机器要是修复到一定程度可以飞上一小时吧。维修手册中航行距离约四万公里。巡航速度是五千五百公里，不过，有鑑于电力系统的应急处置，可以当成剩下一半来看」
不愧是可以称为是科幻世界的飞机。慎重来看虽然是一半的规格，但不仅能用与地球的战斗机相同的速度来飞行，就连续航力也强了好几倍。
肯定，母体原本也想把它完全破坏掉吧，会没有那个时间，到底是阿一和光辉的力量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光辉，表情上恢复神色了。但是……
「这样的话！」
「但是，在到达圣地的情况下，要打倒母体是不可能的」
Ｇ１０向立刻要提出光辉，严肃又淡淡地启动全息投影了。
对在空中显示出来的景象，使光辉不得不把话吞回去。
「这是，什么……」
无意识间吐露出颤抖的声音来的人就是贾斯伯。一旁的明蒂，则是无力地摊坐下来。孩子们，就只是呆然地在仰望著那幅景象。
说也合理。
光辉他们都无言了。对于只知道有限世界的他们，那宛如是异世界，又或是如神话般的景象吧。
没错，
「……原来如此。难怪，那会是母体的圣域啊」
以巨大的铁色建筑物为中心，浮游著数量众多的战舰、好几重把四周都围起来的城牆、如针山一样凸起来的铁塔，以及安装在铁塔上众多的凶恶兵器，数量多到很夸张的机兵大军，虽说是圣地但那却是一座全无自然感又俗气可以称为是要塞的机械都市的景象。
存在著压倒性的战力。
在戈尔多蓝的战斗说是前哨站也不为过。那是，为了战争所存在的战力。
就算阿一他们再怎么有力量，纵使能够抵抗一段时间，但在数量的暴力下会被压死是任谁都看的出来的。
像是在害怕一样，莉丝蒂的小手紧紧地抓住阿一的袖子了。
Ｇ１０用平静的声音说话了。
「请你们快逃」
至少就阿一他们。
光辉打算要说什么，但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像一隻寻求氧气的鱼一样让嘴巴一张一闭著。心裡好像抱持的痛苦一样，用力地握著胸口。
在这种氛围下，就响起撕裂空气的声音了。
「谁要逃啊」
任谁，都把意思转往抱著胳膊闭著眼睛的阿一。
「你忘了吗？ 我可是有，不让她活下去的理由」
「……没错。要想办法弄一弄召唤装置」
应该可以理解到的事。自觉到自己不冷静的地方，光辉看起来很不好意思地在抓抓头了。
「但是，实际上那战力是――」
「你觉得，那傢伙在圣地重新製造出召唤装置要多久的时间？」
阿一睁开眼睛打断Ｇ１０的话询问起来。是打理好思绪，决定好要走的路了吧，那双眼睛裡寄宿著强烈的光芒。那裡没有一丝的絶望，使Ｇ１０就像是被气势给压倒一样在让单眼明灭著。
「……她不能没有把设计图给转发出去吧。恐怕，要花上一天。不，十之八九，半天就有办法重新再造了」
「你用这边的设备来製造的情况呢？」
「即使立刻收集来必要的零件，製造施设本身已经无法使用了。手工作业最少要花两天吧」
G１０的説明，阿一回以一句「这样啊」，一拍后就抬起视线了。他的表情，正可以用咬碎苦虫来形容。
阿一缓缓地拿起天使能源后，另一隻手就握著从怀裡取出来的罗盘。座了一个深呼吸。
「っ、唔呜っ」
迸出鲜红色的电弧了。从天使能源所溢出来的庞大魔力经由阿一流进罗盘。
就在能把阳光给掩盖过去的鲜豔魔力光使贾斯伯他们都瞠目结舌的时候，
「南云，你……」
光辉吐露出类似呻吟一样的声音。看见罗盘的指针飞快地旋转起来的景象，不可能察觉不出来，他在做什么，要做什么。
没错，阿一是在进行找出异世界的位置。那是，为了要从这个世界逃离的一种手段。
那也就是说，要丢下戈尔多蓝……
为了不妨碍到阿一的专心，虽然想说什么却只能紧紧抿著嘴忍耐下来。
没过多久的时间，终于结束了。鲜红色的光芒就像是融入虚空中一样消失。一段时间裡，都听的到阿一喘大气的声音。莉丝蒂用她的小手，在擦拭著额头上的汗水。
阿一稍微摸了摸那样的莉丝蒂的头，就大大地叹出一口气了。
「用残存下来的魔力所能转移的距离，好像就只有托塔斯」
要一个接一个，找出已知的异世界的位置特魔力会不够。因此，以〝天使能源能够转移过去的异世界〟去启动罗盘时，就只有捕捉到未知的世界和托塔斯。
虽然也很在意未知的世界但现在不是可以涌现冒险心来的情况，也不能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转移过去。
「我想砂漠的世界会比较近，但……」
「不，我是从托塔斯被召唤过来的吧？」
浩介对于光辉的嘀咕做出回答。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似乎，现在才注意到浩介的存在。特别是贾斯伯博一家惊讶到不行。就用一丝不乱的行动很快地拉出距离，显露出「你、你是谁啊！」这样的表情。
「……算了。我习惯了。姑且就先说一句喔？ 我，刚才可是救了你们的人吧？ 一开始就在这裡的耶？ 还有，南云和天之河，你们会吓一跳自然到让人觉得很火大」
哎呀，是没错……就这样，无视了浩介那不快眼神的阿一，
「我习惯把转移所需要的魔力用距离来作例子，实际上是与〝世界的间隔〟的强度成正比。和物理上的距离没有多大的关係」
「也就是说，托塔斯和这个世界的间隔，要比砂漠世界更薄吗」
「嗯，就是这种感觉。世界之间的位置关係，其实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而且，还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把我无视过去了吧……」
被无视了。莉丝蒂酱碎步地往浩介那边跑过去，温柔地拍了拍安慰他了。面对幼女的贴心使浩介的表情绽放……随即，当莉丝蒂酱就把食指抵在嘴巴上做出「嘘～～っ」的举动，眼神就死了。
面对被幼女「现在，要说重要的事情保持安静！」地给提醒了，就使他「好……对不起」的一句，就膝盖一软三角座起来。「我，经常被小孩子这样对待い……就都没有，会对我体贴一点的小孩子吗……」这样在心裡抱怨著。
把那样的浩介放著不管，啊一叹了一口气了。
「可以一次就前往地球，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唉，做不到」
在地球就能取得电力。这样一来，就能确保住留在地球上双亲等的保护对象上，还用以最短的时间转以到托塔斯或砂漠世界。
魔力充足之后，就能很顺利地进行最万全的战争准备。
要是去托塔斯的情况，首先就得为了要转移到地球得花费一点时间去得到需要的魔力。寻求帮忙，如果能收到让渡过来的魔力是可以使时间有所缩短，但要赶在母体把召唤装置重新再造完成为止，要可以保住所有地球上的保护对象会非常严峻。
（关于人质的有効性，已经不太能指望了。因为最先将召唤装置给破坏掉了。但是……）
母体在这个不可能有外敌存在的世界，虽说是乐园却是把本体放在别的地方。会如此强硬的本身，就是如此。那么，在她真正的所在地，就会毫不犹豫地去进行召唤吧。
可能性很低。母体，目睹到阿一他们的力量超乎她的想像了。明白说，召唤对母体来说是一种太过危险的赌注。就像是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来的抽宝一样。
话虽如此，说到底就只是可能性很低而已。不是零。
因此，必须要加快脚步。尽可能快点，前往必须去守护的人们的身边。而且，不得不准备出能够完封母体的战力。
「南云…你果然，还是要按照当初的计划吗？」
「除此以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
光辉低下头来了。紧握著胸口。
当初的计画――就只有阿一和贾斯伯一家会前往异世界。而且，光辉要用游击战来争取阿一整备好战力回来的时间。
但是，现在那个前提出现了大大的破口。天机兵的大军，在对著戈尔多蓝露出獠牙。
要让母体的视线对著自己。刚好可以帮到要快要被〝寿命处理〟人。是处在与当初那样的预定有了很大的落差的情况下。因为有见识到在要留下来的地方所出现的败北于物量上的的景象，确实，就只有这条路。
「已经不可能维持住其他人的无风险了。也就是说要〝祈祷〟家人的安全，就要先打败自己」
苦涩的表情，就是这个造成的。连家人的安全都要去〝祈祷〟的现状下，就无法去顾及其他世界连长相都不认识的其他大众了。因为，那种状况已经过去了。
阿一的视线，往低著头的光辉看过去。好像可以听见滋滋作响的声音，是他正紧紧咬著牙。
「天之河。状况变了。你明白吧？」
面对言外之意，〝你也要和我，先回去一次〟的这句话，然而，光辉却立刻让视线交汇摇摇头了。
「不，我要留下来」
阿一和光辉的视线交汇著。
「已经，守护不了一切了吧？」
「但是，可以守住一些」
「计划呢？」
「尽可能让他们到云上界来避难。召集愿意战斗的人。即使雷射系做不到，实弹的枪械从机兵那边抢过来就可以使用了吧？」
「能够顺利进行的可能性很低吧」
「我有剧本。不过，有例子就能想出办法了吧。因为我有个善于恶毒地去煽动的熟人。可以拿来参考」
「那可不是勇者的台词啊。……再稍微治疗好身体后就会进行转移。在那之前就是著弄出草案来吧。我会还不留情去做修改的」
「到底，关于去利用神，我和善于这么做的人不同啊」
「你是要去当神啊」
「要我去死吗？」
在这样的对话中，G１０和贾斯伯他们慌慌张张地在让视线游动著，而浩介则投以了温暖的眼神。
「看什么看啊，远藤。开枪打你喔」
「不要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远藤。砍你喔？」
「不要每个人都要杀我啊！？ 还有，这种互动适可而止啦！ 我不想变成套路！」
浩介踱著脚，显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但是，马上就耸了耸肩膀对著光辉说话了。
「那么，我也可以留下来吧？」
「……可以吗？ 我说过了，要去送死」
「事到如今了吧。还是说不需要我的力量？　勇者」
向抱著胳膊，这么询问著的浩介，使光辉不禁就噗哧一声笑出来了。
「不，务必把你的力量借给我。深渊卿」
「嗯，可以不要用〝勇者〟举止，叫我深渊卿吗？」
「我明白了，深渊」
「不，我说――」
「G１０。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照这个方针去做」
「南云大人……」
「很好，出现了。唐突地把人当成空气看待。我懂我懂。已经是到了，谁都不想听我说话了呢。我是不会伤心的喔……啊，你等一下。是莉丝蒂酱对吧？ 不要摸我。不要用那种充满悲伤的眼神来安慰我。因为我很自然就会悲伤起来……」
把再次三角座起来不起眼人晾在一旁不管，阿一向G１０投以强烈且闪耀的眼神了。
「那，你要怎么做？ 要这裡结束吗？ 不需要心灰意冷，被埋在废料山裡也没关係喔？」
「……您说著真是刻薄呢」
「在二百年的傲气面前，一颗子弹我想都显得无力啊」
「呵呵，没错。嗯，正是如此」
劈哩啪啦地撒出火花的同时飘浮起来的G１０，就这么前往控制台了。
「我去调查一下控制台看看还能不能使用。不知道以我自己的电力能做到什么地步……而且，也要细查抢来的数据。在攻守上，多少会有我可以帮到忙的地方」
以不稳定浮游，就G１０的背影来看她的放弃感消失了。而且，阿一他们相互而视都微微地浮现出笑容。
阿一，再次让身体躺下来。为了尽早治癒身体，快点前往托塔斯。
虽然现状下不是问题，但既然要处理庞大的魔力，为了以防万一，至少肉体应该要维持在良好的状态下。
莉丝蒂，不知道为什么躺成大字形了。见状，几名小孩子就开始在阿一的四周滚动起来。
短暂的时间，吐气的时间到来了。
阿一，向站著的贾斯伯告知要休息的同，就告诉他转移时的注意事项。
「贾斯伯，在稍微恢复过后就会立刻前往异世界。不需要特别准备吧，视线不要从孩子们的身上移开」
「那是，我当然会这么做的啦……」
贾斯伯不知道为什么，话说的不清不楚。皱著眉头，露出为难的表情。明蒂和孩子们都感到很不可思议在看著贾斯伯，但他连这件事都没有注意到。
「残存魔力――就能量，可以打开通往异世界的通道只有五秒。不抱起年少组，一口气衝进去是会被留下来的喔」
「……我知道了」
「……明蒂，明确拜託你囉？」
「好、好的っ」
当场坐下来的贾斯伯的回答，还是有点慢半拍。阿一显露出不快，向总有些不安的明蒂搭话了。
明蒂也同样很讶异贾斯伯的模样虽然投以张望的视线，但这时候她是孩子们的姊姊，又或是孩子们的妈妈。俐落地让孩子们在四周坐下来，逮住顺著好奇心要往哪边去的孩子们。
面对模样很奇怪的贾斯伯，和阿一同样躺下来的光辉就用担心的声音开口了。
「贾斯伯？ 就算你有什么很在意――」
有吗？ 打算这么询问，紧接著就听见，叽哩叽哩，噹噹噹这种金属在磨擦的声音。
「ッ！？」
「难道っ」
「又是远距离操作吗！？」
阿一、光辉、浩介三个人显露出三种反应摆出临战态势。一跳起来，将视线往前方移动过去……
「兹、兹 噫……兹……兹！！」
总觉得，发出耳熟声音来的是母体的素体。像个很笨拙的提线木偶一样不自然地站起来，两隻眼睛的部分一闪一闪地在明灭著。
「怎么可能。没有远距离操作的徵兆！」
听到G１０呐喊一样的声音了。
光辉痛到皱著脸试图要拔出圣剑。趁要做什么之前打算一刀两断。
「疾っ――」
虽说是很坚固的金属製身体，但毕竟是素体。就在那裹著流体金属那攻防一体的外皮要被砍中之前――
「兹  nbsp;兹  nbsp;兹  nbsp;兹 兹！！」
就在这时候，手不禁就停下来了。
因为，母体的素体两隻手就摆出万岁的姿势。总觉得可以让人察觉的出来，不是投降的意思。同时，对那种难以形容的鸣叫声和万岁的姿势，超有印象的。
「难、难道说……」
不会吧……吐露出这种话来的人是阿一。光辉和浩介也露出类似的表情。
母体的素体，就因为笨拙的动作而绊倒了，四肢趴在地，匍匐前进，接著就用宛如某位贞子小姐那样的动作站起来后，便以有点恐怖的动作慢慢靠近过来。
以阿一为目标。
而，下个瞬间，
「兹ーーーッ！！（主人ーーーっ！！）」
就这样，一边发出会令哭泣孩子闭上嘴来的惊人尖叫声，一边展开连短跑选手都会脸色铁青的全力疾跑。莉丝蒂发出「咿呀ーーーっ」非常符合女孩子的悲鸣，就连其他孩子们也都惨烈地大惊慌起来了。
就这样在最后摆出鲁○式飞扑――
「噁心死了っ！！」
挨到阿一的手刀掉到地上了。一有这种感觉时，就立刻正座起来「兹ー！」的两手摆出万岁。对知道母体有多凶恶的阿一他们来说，是真如恶梦一样的景象。
阿一，为了忍住头痛揉起太阳穴来询问了。
「啊～，你，难道是……诺卡莉吗？」
「兹！」
似乎是诺卡莉小姐。
「真的假的……不，是真的吗？」
「南云，仔细想想没什么好不可思议的吧？ 诺卡莉小姐，自爆之后就很自然地附身在艾卡莉小姐的身体上了」
「哎、哎呀，虽然有点吓到了，不过，仔细想想南云的死神系列也一样，不知不觉就有不知名的存在妇身上去了吧」
「所以，你就把母体的素体抢过来……」
「兹ーーッ！　兹～兹  nbsp;兹♪」
「啊？ 是心心念念的人型？ 性能也非常棒？ 我就在等这种时候？　……啊，没错」
阿一的模样渐渐地变得越去想就觉得越麻烦。因为就算是用了母体的素体，都不能说话。如果要去抢母体的素体，就给我早一点去抢其他的机兵来啊。虽然有很多想说的话，但是感到累了一样就坐下来了。
「那个，阿一大人？ 那一位是诺卡莉大人，对吧？」
「好像是吧。没错不对，艾卡莉――」
「兹  nbsp;兹  nbsp;兹！！」
「啊、啊啊。她去捡多纳和修拉克了啊。谢啦」
「兹～ 兹？　兹！　兹！！」
总觉得，好像在说「要夸奖我不如请给我人型的身体，主人！ 只有诺卡莉酱有就太狡猾了！」的样子。总觉得拼命在把脚往诺卡莉伸过去。诺卡莉就是诺卡莉，就对著艾卡莉摆出某海贼女帝一样非常轻视人的姿势了。
「算了，总之安全了。……安全，感觉是这样没错。这些傢伙的存在」
「是、是这样啊……」
「话说回来，要用的话G１０换成过去是不是比较好？」
这时候，阿一话才说一半，诺卡莉就很灵巧地维持著正座快速地向后退了。加上，用两手抱住自己就跪坐不下去了。犹如「不要对我的身体做过分的事っ」这样诉说一样。
「那个，没事吧？ 我们ＡＩ的核心，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转移的。远距离操作在电容已经被破坏掉的基础上，没有动力是不可能……？　？？　那个，您是怎么动起来的呢？　不对，原本系统应该就自毁了，是怎么破解的……」
「放弃吧，Ｇ１０。这些傢伙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你就这样理解就好。想太深会陷入泥沼而落入疯狂之中的喔」
「好、好可怕……」
瀰漫著一股难以言喻的气氛。
就在很有胆量的幼女莉丝蒂，便悄悄地往诺卡莉靠近过去在戳呀戳的，艾卡莉「呐，主人！ 我的身体～」死皮赖脸地在戳著阿一的时候，重新振作起来的阿一，便目不转睛地在观察诺卡莉。
「喂，诺卡莉」
「兹？」
「那个素体的系统和电容似乎自毁了，用你的力量能够选择并操作装备吗？」
「兹～」
「果然，到底是没办法啊……」
「兹！ 兹！」
「什么？ 访问外部机器的机能还能用？ 运算可以自己来？ 原来如此，这样就能代替PC了吧」
「兹～！！」
「嘿，在母体进行远距离操作し的时候就已经附身了啊。打算立刻阻止母体，只有那个机能有想办法阻止自毁了吗。很有一套不是吗。那么，你就去帮忙G１０吧」
「兹！！」
「什么？ 做为奖赏希望改良？　…………嗯。机器人，那也是被装做是神的素体是超高性能的机器人……女性型……融合了神器和科幻技术的魔导人形……我是主人……侍从………………女僕？ 超级女僕机器人？」
阿一嘀嘀咕咕地在嘟哝著什么来了。
光辉和浩介相互而视了。为什么能正常对话……，事到如今不由得就不去想了。同时，要把危险的技术交给危险的傢伙吗？ 也有过这样的担心。
还有，在视界的一角，莉丝蒂酱很自然地在和诺卡莉&艾卡莉对话，看见这种景想的明蒂眼睛就开始打转起来，因为不希望混沌再继续下去了便默默地相互理解而无视了。
就这样，从那之后过了十分钟左右。
弄好引导戈尔多蓝的民众的剧本已经完成，恢复药的効果也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姑且不论体内剩馀的魔力和残留在身体裡的强烈倦怠感，确认过一定程度的外伤和气力都恢复后，阿一就站起来了。
「好了。那么，差不多该出发了。艾卡莉和诺卡莉就去协助天之河他们。我也会把死神龟留下来，就交给你们指挥了」
「「兹 兹！！」」
「南云，我会期待卓越的战力」
「不然是要我把哈乌利亚给带过来吗？ 机兵程度的话，是足以翻弄的喔」
「那样的话，就把最近越来越停止不了増殖的汉女们给带过来啊」
「「那就不必了！」」
一边这么在调侃，就在浩介把拳头往前伸出去时，光辉便笑著让拳头相互碰触，阿一也同样就皱著眉头，让拳头碰在一起了。
「贾斯伯、明蒂，准备好了吧」
阿一一出声，明蒂便马上把孩子们集合起来。抱起年少组，牵著年长组的手。
但是，贾斯伯还坐著……
「喂，贾斯伯。你在做什――」
「我也要……，我也要留下来」
比任何人都要更渴望乐园的男人，这么呐喊了。稳稳地坐著，同时显示不会移动半步。
「你在说什么？」
「家人就拜託你了。只要把明蒂和孩子们带走。我要留在这裡……战斗」
贾斯伯的眼神，是认真的。笔直地看著阿一要把家人託付给他，接著，就把视线转向光辉传达出决心。
明蒂慌张起来了。
「哥哥！？ 不要说傻话了！」
「我没有！！」
就像是要盖过明蒂扯开嗓门的声音，注入了裂帛般这种感受的声音迴盪开来了。不由得，就使每个人都说不出话来，就是具有霸气的声音。
明蒂一个呼吸后，就用平静的声音询问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哥哥。为什么这么突然……」
「因为我注意到了……」
「注意到，什么？」
贾斯伯，仰天了。
「我本以为，这裡会是个跟屎一样的世界。因为堆满这样的垃圾，就想要快点逃走。但是，看吧」
沐浴著倾注而下的阳光，耀眼地眯起眼来。
――这个世界，真的也这么美丽不是吗
被吸引似的，不论是阿一他们，还是明蒂她们，都一起仰望天空了。世界虽是不同，但照耀地上的光是相同的，确实很漂亮。
「别的世界的人，都战斗成这副满是疮痍的模样了。而且还有一个，已经战斗了二百年的傢伙」
各自，都有著为了自己的事。但是，其战斗的最终，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
「但是，我可以逃吗？ 我是这些傢伙的大哥，明明是比他们要年长的大人，但可以事事都依赖别人吗？ 其实不应该捨弃这个世界，却要捨弃背负了相同命运的人们，未知的世界才是乐园吗？ 还是，要等一切都结束之后再回来，笑著说已经没事了呢？ 要在战斗过的人们的面前？」ͮbsp;
罗列出自问自答的话语了。恐怕，是在阿一他们休息的时候，一直在心裡重複著吧。
「在不知道的时候，我想只要逃就行了。如果家人平安的话，这就够了。但是，自己的家人现在也是这样啊，但是啊，就算如此，要是这个世界的情况，在战斗的人的事、美好的事物、做为人所该重视的事物都不知道的话……就不能去做不知道的事情了！ 我不要这样！」
即便辛苦，纵使憎恨不讲理，都还是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因为认识到了世界、人，以及等同是人类的ＡＩ的光辉。
因为明白了在真正的意义上，〝活下来〟的意思。
所以，
「我要挺著胸膛活下去っ！！」
不想要因为悔恨和罪恶感，要把目光从头上灿烂的太阳移开来。
这么将自己的内心话呐喊出来的贾斯伯的表情，确实和之前不同了。要形容的话，就是有了〝男子汉的表情〟。是具有觉悟，对要活下去抱持著诚实，一副战士般的表情。
凛然的声音迴盪开来，一段时间裡，任谁都开不了口。就像是无言一样，只能注视著贾斯伯。
「这么说起来，你是G１０所选上的男人吧」
「嗯，没错。所以，我选上他了」
阿一，对转移前的事态苦笑著的同时，就用能够理解的表情说话了。G１０，以颤抖的声音表示同意。
这个世界很美丽。作为这个世界的人类，想要挺起胸膛。这番话，对G１０来说是一句会使人有多么开心的一句话吧。比起去细查抢来的文件，激烈地在明灭著的单眼暂时就停止下来，似乎在显露其感动的程度。
光辉显露出感到为难一样，却有有强烈的共鸣感的亲切表情说起话来。
「贾斯伯，会死的可能性很高喔？」
「我知道。但是啊，那不是不去战斗的理由。没错吧？」
「嗯，没错」
「我一个人，追加进来是成为不了什么多大的战力。不，会碍手碍脚吧。但是，应该有我能做的事。要让人到这裡来避难，最花时间的就是和我一样的下界人吧？ 善用我这张脸，应该会有助于避难。愿意战斗的人也一样，多少会增加一点吧」
那是，能让人原来如此地点头答应的优点。阿一浮现出感到有意思的笑容。
「天之河，那个剧本，就稍微来更换一下角色吧」
「真巧啊。我现在也是，觉得想这么做喔」
两个人，扬起嘴角来浮现出噁心的笑容。浩介用「啊啊，勇者堕落了……」这种感炭的表情在嘀咕著。
贾斯伯，把视线转向妹妹了。
「明蒂。抱歉要麻烦你，小鬼们就拜託你了」
「哥哥……」
挺起胸膛来说出想要活下去的同时，是对想让自己的家人去避难感到丢脸一样，贾斯伯垂下眉头了。
明蒂的表情扭曲了。希望可以一起逃走。所有的家人可以活下来，除了这个机会就没有其他的了。那正是，一条垂落到地狱裡来只有给自己家人的一条绳索。
但是，哥哥的灵魂呐喊，在明蒂的心裡也响彻开来了。看见哥哥如此耀眼。对没有去考虑到别人所涌现上来的罪恶感，却想要让孩子们去到安全的地方……
动摇和焦燥以及混乱夺走明蒂要说的话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也要战斗」
莉丝蒂，站在在贾斯伯的面前了。双手摆出搏击的姿势，哼哼地喘著鼻息。
「不，你，那种事情――」
贾斯伯虽然打算要说不可以，但就像是要打算那句话一样，
「偶、我也要战斗！」
「我也是！」
「僕也要留下来残！！」
「绝对不能只把贾斯哥留下来！」
「光辉哥也会留下来吧？ 那就没问题了！」
「你看，那个，那个人……总觉得不起眼的怪人也会一起来！」
「阿一哥回来之后就会赢了吧！？ 那么这段时间，就由我们来守护附近的人们吧！」
因为，连其他的孩子们都聚集到莉丝蒂的身后来，开始说出那些话。
「不、不行！ 你们，不懂――」
「不，哥哥。大家都懂。大家都和哥哥一样」
「明蒂？」
直到刚才的动摇模样就像是假的一样，明蒂微笑了。因为孩子们先表示出意志，使自己感到有点丢脸而红了脸颊，但是，只有眼神却是强烈又笔直。
「我们也是，都想要挺著胸膛活下去」
接受到来自家人，到目前为止最强烈又耀眼的眼神的集中砲火，使贾斯伯要反驳的言论被打碎了。
虽然就像是在求助一样看著阿一，但阿一却是「又多了一个快点回来的理由增加了啊」这么地耸了耸肩膀了。
「如果是爸爸的女儿，就不能退缩、也不会害怕，更不会回头！」
「那句话，你是从哪边学来的――」
「「兹 兹！！」」
「啊，嗯。犯人就是你们啊。这种时候没办法去吐槽你们能够正常地说话……总之，我不是你的爸爸」
「活著就是要战斗。想要的东西就要靠战斗来得到！」
「明明是幼女，为什么会这么好战啊。……还是不让她跟缪见面会比较好吧……」
行动力的化身――莉丝蒂酱。展现出要守护家人、要活下去，要争取到女儿宝座的模样和搏击的姿势时，面对用为难的表情在注视这样子的阿一，使场上的气氛缓和下来了。
「抱歉啊，阿一先生。很抱歉我们一直在变，我们要留下来」
「是吗。算了，最多就是把天之河当成盾牌活下去而已。顽张的话，我就以痛扁母体来当作奖励」
「哈哈，真是让人期待啊」
结果，变成要自己一个人转移到托塔斯，就使阿一浮现出苦笑。
就这样，在随时都能够转移之前，打算问问G１０有什么跟母体有关的有用情报……
「G１０。怎么了？ 要是很花时间的话，我这就出发」
「请在等我一下下。我在文件的深处有发现到更隐密的数据群，正试著解除原本就有保护措施，再一下下……」
「连你都要这么花功夫，似乎是被非常慎重保管起来的数据啊」
虽说有浩介的搅乱，但那是连能够破解母体所管理的云上界的安全防护的G１０，都要花上近十分钟都打不开的数据。
稍微引起阿一的兴趣了，于是就在等。
结果，那是正确的。
「打开了。这是……」
G１０开始细查内容了。短短的十秒后。
「啊、啊啊……怎么会……这种事……」
听见愕然的声音了。很自然地，让所有的视线都被吸引过去。
「如何？ 有找到什么关于母体的弱点吗？」
向有点期待在询问的阿一，G１０以平静的声音回答了。那声音，不是绝望。是相信阿一，但是，那却是一种被逼到站在悬崖边拼命在坚持著的声音。
「相反。这个数据是……和母体的最强大有关」
「强大？ 什么意思？」
「是能源。是过去，斯德尔・哈登所得到的庞大能源。是关于其真面目，和管理・控制有关的情报」
内容提到，其能源似乎藉由哈登而被命名为〝星精力〟的样子。
当然，世人都不知道。因为在这个星球内所流动著的能源，就只有斯德尔・哈登成功观测到而已。
哈登，秘密持续在研究星精力。然后，宛如遍佈在人体内的血管一样遍佈在这颗星球上，并且，似乎也发现到那股能源存在著会集中在地上的一个地点喷发出来。
前者被命名为〝星脉〟，后者则取名为〝星点〟。
「正因如此，哈登最开始的目标就是圣地。圣地正是，不，正确来说圣地之所以取名为圣地就是要将明为〝圣树〟，这个世界最大的星点给收于囊中的关係」
「……圣树是？」
阿一的嘀咕，并没有传达给拼命在抵抗绝望的G１０听见，取而代之的是在光辉和浩介的表情上一股战慄游走开来了。
「难道……」
「就是那个难道，光辉大人。在母体杀害哈登的同时，就得到它了」
只有星精力是没意义的。为了要有效运用那股能源，就需要电力能源和热能等，已经存在的机器动力源去转换能源。
没错，
「要自由地将星精力转换成已知能源，就有〝素子配列相互变化系统〟」
更重要的是，母体所使用的是循环在这颗星球上的能源。
「无穷无尽能源，就在母体的手上。去挑战母体，也就是说，是在挑战这颗星球……。怪不得……是不可能会有损耗的」
是回忆起过去的大战了吧，G１０的声音裡充满了悔恨。
沉黙几乎是要支配现场了。要做的事情不变。但是，改变的是对母体的强大的确实感，就算阿一积存了多庞大的魔力配合到魔力雾散効果都会变得很不利而身陷难关。
但是，就在要变成那样之前，
「圣树……未知的能源……相互转换，是吗？」
「阿一大人？」
就在安静下来之后，终于听见很小声地嘀咕。阿一，嘀嘀咕咕地在嘀咕著什么。
一给人有那种感觉时，他便猛然抬起头，就这么抓住G１０了。
「G１０！　圣树是什么！？ 是颗怎样的树！？」
「诶，啊，那个，是生长在圣地的中心的一颗古代树木，其他大树所无法相比的巨木……」
「画像呢！？ 有没有画像！？ 在刚才的圣地的画像中最显眼的那栋铁色的高层建筑物！ 那个是不是就是把圣树给围起来的东西！？」
「是、是的！ 没错！ 但是，画像，啊っ，有了！」
眼睛，充满著血丝。魄力逼人到光辉他们岂止是去阻止倒不如说都不禁往后退了，那就是现在的阿一所拥有的。被抓住的G１０声音就在摇晃中断断续续著。
然后，以全息影像在空中被放映出来的圣树的画像……
「诶……这、这是」
「是、是大树沃・亚尔德！？」
光辉和浩介的声音响彻开来了。
那是还没有要塞化之前的圣地。耸立在其中心的巨大树木，确实和耸立在哈尔崔娜树海内的大树一模一样。
「这样啊……果然是这样啊。连接世界……但是，魔力是未知能源……在到目前为止的世界中固有的能源……不对，等等、〝书子〟？　〝素子〟吗？　配列转换？　……唔！！ G１０！！！」
「在！！」
「在详细说明一下っ！！ 那个转换系统的详细说盟っ！！」
「马上来っ！！」
异様的魄力，就以阿一为中心形成漩涡了。
没有花到多少时间，但是，阿一却一直用双手抓著G１０，一边凝视著全息影像中的数据一边在对G１０提出刨根究底的质问。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却不是那种要要出声去说「要出发前往托塔斯了吗？」气氛。是一接近便会很自然被开枪的那种。
就连光辉他们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时间都在流逝……
大约十分钟后。
「库库ッ」
听到什么声音了。是很危险的笑声。
「库哈ッ」
又听见了。更加不得了的笑声。
一有这种感觉的下个瞬间，
「哈ーーー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惊人的大笑声响彻开来了！！ 产生的源头理所当然就是阿一。单手摀著脸，彷彿就像是沉浸在辗死弱者而感到愉悦有如恶魔一样裂开嘴巴在笑著！
「爸、爸爸――」
「嘘っ！ 莉丝蒂酱っ，不可以看！」
「做的好っ，天之河！　虽然不知道南云那傢伙是怎么了，但完全就化成了一个疯狂鍊成师了！　都出现斗鸡眼了！ 这对小孩子的眼睛是有毒的！」
「哈～～～登～～～啊！！ 我承认我对你没有怨言！ 你绝对是个天才啊っ！！ 哈ーーー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咿っ，那个人是怎么了！？」
「阿、阿一先生坏掉了！？」
「好恐怖喔！」
「救我！」
以贾斯伯和明蒂为首就连孩子们都惊慌起来在哭喊著。那种程度，和现在阿一那种难以置信的模样，就给人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了。
一有那种感觉，忽然间笑声就停了，阿一就用严肃的表情开始在思考起来。
「情、情绪太过不稳定真拿他没辙啊。天之河，去出个声吧！」
「哎、我！？　っ，我知道了。……南、南云～？ 你冷静下来了吗～？」
「等一下」
「「啊，是」」
忽然间手就伸了出来，使光辉和浩介很有默契地沉默下来了。
就在贾斯伯他们，用战战兢兢的眼神在看著就像是在看著头脑很奇怪的人的阿一的时候，阿一就再次和G１０面对面，这次很冷静地开始在商量起什么了。
「G１０。给我你身为战术支援AＩ的意见」
「是、是的。哪方面呢？」
「其实――」
「诶？ 那种事情是可能的吗？ 确实在理论上――」
「这种情况，如果是你――」
「什っ，可是阿一大人。那样子，最少还要清除十五道障碍――」
「但是应该不是不可能吧。远藤――」
「确实如果是深渊大人……但是，这样一来――」
「这样没办法清除吗？ 问题是，你的能力――」
「……这样的话有诺卡莉大人在对吧？ 假如连接机能没问题――」
「解析本身――」
「把病毒连同数据――」
面对连G１０都渐渐在深入商量起连，使光辉他们开始适度地在麻木自己，终于试图要去攀谈了。
「喂，南云。从刚才开始到底在做什――」
「天之河、远藤。预定要变更了」
似乎讨论终于是结束了。
刚才不得不让人吃惊的模样就像是假的一样，阿一冷静地，但是却又浮现很吓人的冷笑回头了。
而且，就朝不禁就倒吸一口气的光辉他们说出惊人的一句话。
「我找到第三计画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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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戈尔多蓝的天空被极光贯穿了。
从前天开始确实就有一股森严的气氛。在最下层的一部分的区划内也传出了就在流传有人和机兵部队起了纷争这种会令人一笑置之的传闻。
或许是有个愚蠢的最下层人民犯下禁忌了也不一定。话虽如此，他肯定是束手无策地被处决了，就连森严的氛围也可以推断，是为了防止会去触犯到违反禁忌的笨蛋出现所进行的严加戒备。
再说，不可能会有那种笨蛋，肯定就连违反禁忌的人头脑会变得很奇怪都是最下层的人民精神错乱造成的，过几天后日子就会恢复到往常……
任谁，都这么认为。
就连目击到现场的最下层民众，都觉得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沉默中谁都不口不提，屏息以待相信一成不变的明天会到来。
正因如此。
面对几度轰响开来惊人的雷鸣，明知这是不可饶恕的行为但还是停下劳役的手仰望天空了。
笼罩整个云上界的云被吹飞开来，使腰都软了。
从山顶直衝云霄的极光，使人都因为这是天崩地裂呢，还是世界末日了呢而颤抖了。
然后，
「……好美啊」
看见天空了。在以圆状消散开来的乌云的另一端。有著一片湛蓝通透的天空。
感受到一股热意。和人工又附带产生出来的光全然不同，温暖的就像是被谁拥抱著一样。
眼睛感到刺眼。面对这照耀世界的灿烂光芒。
面对戈尔多蓝的光一起消失，周遭的机兵都无力地岛落下来这等的异常事态就在身边发生，任谁都没有惊慌。
只是，心被夺走了。面对那照射进心裡的光芒，便不由得流下了眼泪。渗入到视野裡，使晕眩的视野变得模糊，但却没让人去移开视线。
这种情况，就连天空放晴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后的现在都没有改变。
「……啊啊，好漂亮啊」
戈尔多蓝最下层的居民的某个男人，就在听见人就在他的旁边十歳儿子所发出的声音使他像隻鹦鹉依样画葫芦地回答了。
到处都出现同样的举动。
对今年三十歳――应该要被〝寿命处理〟的男人来说，这几个小时内所发生的事太过偏离现实，心灵的容量早就溃堤了。
恐怕，这对周遭的人们来说也是同样的吧。
在这满是避难民众的人群裡，有多少人能明确地理解天崩地裂后的布九所听到的内容呢。肯定几乎所有人都停下了思考在鑑赏太阳呢，还是面对眼前的绝望而在逃避现实吧。
没错，由于戈尔多蓝的机能挂了，已经没有了母体的绝对防壁，侵略者的大军会逼近而来……最下层的民众不可能阻止的了。
「爸爸，我们会死吗？」
「……」
听到儿子的问题，使男人吓了一跳。现在，正因为被明确地说出没有想到的事，而无法做出回答。
简洁明瞭的一句话，就在这个混乱的现场，胡乱地响彻开来了。就连周遭的人们都把视线转向过来，就用好像要说什么，但却又说不出口的模样在嘴裡碎念著。
不管如何，记忆被唤醒了。
――告知戈尔多蓝的人民
在有如天崩地裂的异变后不久，女性的声音便从天而降。
――我是母体。戈尔多蓝的守护者
衝撃遍佈开来了。到目前为止，母体的意志全都是透过机兵传达。就算知道其存在，但她却是如云上般的存在。
对那样的自己来说等于是神的存在，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了。是一种与在天上闪耀著的太阳相辉映，太过逼真的体验。
但是，没有给予人可以去感动的犹豫。
――戈尔多蓝由于侵略者，丧失机能了
完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这裡，已经不是安全的处所
因为，这裡是母体所守护的人类最后的堡垒。是一块几百年来机械的士兵们都没有让侵略者靠近一步，严格的规则保障了人类生命的领域。
――虽然已经是击退了内部的敌人，但现在的这个瞬间侵略者的大军也在逼近中
母体，还会守护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但老实地遵从在不知道的时间裡应该总有办法的。
――很遗憾，我已经没有力量可以来抵挡这支大军了
……没问题。绝对会没事的。伟大的母体，不可能会输给侵略者。这次也同样，应该会用什么想像不到的方法来守护大家的。
――因此，我下令
啊啊，看吧。下令了。不需要去思考什么。只要遵从神所下达的命令，明天便会到来――
――做好战斗的准备
――为了明天的生存，今天请战斗吧
――拿起武器。请和我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
要去做……吗？ 照办，就行了吗？ 战斗？ 我们？ 和侵略者？ 完全搞不懂在说什么。武器……是禁忌。去触碰，应该是禁忌。母体是这么决定的。
在开什么玩笑呢？
――因为这是赌上人类存亡的战斗。今天，要做出决定。是人类，还是侵略者。明天，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哪一方
……
……
――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母体……在道歉？ 神，向我们？ 为什么啊。比刚才的声音，要更有人味。声音带有颤抖的感觉，是错觉吧。
――明明我是为了守护你们才诞生的……漫长，又艰辛……
要是刚才的话是事先就决定好的，现在的话语，就像是真心说出来的一样……
――我明明发誓这次要守护好大家的，但最终却要强迫你们去战斗。真的很对不起……我守护不了
别再说了这么地呐喊了。不都是你一直守护的吗，很想这么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裡就是一阵纠结，将那样的话给堵住了。
在某个地方，现在就用一种听起来快要磨损掉的声音在说话的人真的就是母体吗，有了一种不得不抱起这种感觉的心情。
但是，怎样都无法无视掉那种心情。
因为，虽然没有听过母体的声音，但到目前为止可以感受到的冷冰冰的做法，和这充满人味的声音的主人感觉有很大的不同。
许多的困惑如海浪一样在脑海裡翻搅著。不知不觉母体的声音便恢复回来在对今后做出具体的只是，但其内容却没有太过于放在心上。
结果，男人现在，就牵著儿子的手前往指定的避难场所了。必须要去战斗的人则会往完全相方的方向――朝外牆而去。
环顾四週，到处都是大人。本来母体的话应该是绝对的，但任谁都会前往避难场所，不仅是在害怕大军的进攻，说不定一定就和这个男人一样会在心裡的角落去思考母体所说的话。
是它在助长恐惧和绝望呢，还是真的感受到不满的种子被点上了火在想「事到如今还想怎样」呢……
而，这个时候，
『抱歉っ，你们！ 听著っ！！』
霹雳地空气就像是震动起来一样的大声音就响彻开来，男人一子就把头抬起来了。
避难民众照指示聚集起来的这个地方，本来，是禁止居民们进入的区域的前面。象徵禁忌的金属巨大格子挡住去路，滑动式的格子门，其深处就有著广场与金属製的巨大建筑物。
是一个平时机兵部队就会严加戒备，随意靠近便会二话不说遭到逮捕儿带到某个地方去的可怕地方。
在那个可怕的地方，那栋金属製的建筑物的屋顶上―有著―个人。不仅是这个男人，就连在场的人都惊讶地睁大眼睛了。
『我叫贾斯伯。和你们一样都是下界人！ 如果是最下层的人很多人都认识我不是吗！』
发出来的声音很不自然。男虽然不知道，但贾斯伯是用被给予的小型扩音器，透过它让远在几百米外的人都能听见。
意外地在自己前方的男人，就在认出贾斯伯的长相下不禁吐露出惊讶的声音了。
「贾、贾斯伯？」
「那、那傢伙っ，在做什么！？」
一把视线往声音就在意外地很近地发出来的地方看过去时，那边也有一张熟面孔。他是贾斯伯和自己在同个劳一场工作的最下层的人。
『母体所提到的〝有勇气的下界人〟，就是指我！！』
确实，在母体的具体说明中就有提到那样的存在。
混乱著的头脑虽然没办法深入去思考，但有提到，很早就发现混进戈尔多蓝的侵入者，便趁隙躲过敌人将情报传达给母体。
因此，戈尔多蓝在受到巨大的损害同时还是得以勉强得救。
心想，不会吧。
他和自己，同样都是在生活在最底层同伴。谁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况且，是怎么进入到禁止区域内，肩上还扛著机兵会拿的禁忌武器。
然而，紧接著所发生的生，就让贾斯伯所说的话更加有真实性了。
「什っ，那是……」
到处都有人发出悲鸣似的惊愕之声。一瞬间，一有天空暗了下来的感觉时，就有一个从天飞舞而降的巨大飞行物体――飞机就出现了。
它，就像是听从贾斯伯一样，就在他所站立的建筑物的正前方，朝垂直的方向喷出青白色的光芒同时降落了。
『不知道对吧？ 突然之间所发生的事，该怎么办才好，会这么想对吧？』
是一种截然不同又沉稳的声音。很自然地那声音哩，就有一种会吸引人的什么。
『因为，没办法啊。我们啊，一直就照被说的那样在过活。就算很辛苦，就算一点都不快乐，都必须要为了活下去，而把许多事给忍耐下来』
吵吵嚷嚷，一点一点地在平息下来。
『顺从，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任谁，都在突然间就把视线从巨大的飞机那边，移到屋顶上的男人身上了。
『但是啊……那样，好像已经活不下去了。只靠母体，是迎来不了明天的』
和自己同样，穿著很穷酸。皮肤也髒透了。但是，
『要是不战斗的话っ，就再也守护不了什么了！！』
为什么他的声音，会这么牵引人呢。并不是扩音了这个意思。会让空气劈哩劈哩地震动起来的它，就像是伴随而来的衝击那样令人心动。
『我说っ，你们！ 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在这裡结束吗！？』
身体虽然瘦弱，但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却很巨大。
『看看自己的旁边吧！ 他不是对你很重要吗！？ 就不想守护他吗！？』
手臂一举，指向天空的身影，
『你们就不想，明天也能够看见那光芒吗！？』
会令人感到屏息的强而有力。
『我会去守护！！ 明天也要和家人一起，去看天空！！』
明明有距离存在不可能看的到，但
『所以我要战斗！！』
那双眼睛在闪闪发光，给人有一种会射穿自己的错觉。
『有个几百年来都是一个人在战斗的傢伙，说要把力量借给我们！ 背负著就快要压垮他的沉重东西，已经是残破不堪，都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而低头了っ！！ 所以――』
啊啊，没错，这样地想起来了。母体的话。
替戈尔多蓝承受了致命伤的代价，就是判别出敌人真正的根据地。自己直接去到那裡就能让战争结束，所以在那之前希望可以活下去。就像在恳求一样，这么说了。
『我要战斗！！』
咚的一声，就像是从肚子裡发出来一样爆炸声就轰响开来了。使身体哆嗦地颤抖起来。
咚的一声，又有轰鸣声响彻起来。有了一种被打了一巴掌的感觉而看过去时，贾斯伯就朝空中扣下枪的板机了。
咚。
咚。
咚。
这样，每次扣动板机，看见那幅景象的男人，以及在下界生活的许多人们，都开始握紧拳头了。不由得就让人这么做了。
『这裡っ，是我们的故郷っ！ 在这裡的人，都是我们的同伴！ 我不会让任何人夺走！！ 所以我要战斗！！――你们呢！？』
咚的一声响起一发枪声。
一拍后，回应而来的是……
「我也要战斗」
是一个，某个人的声音。虽然声音没有被扩音出去，但那句话格外地响亮。
这样一来，彷彿就像是溃堤的水坝一样，
「我、我也要！」「我也要战斗！！」「就、就来战斗吧！」「别小看下界人了っ」「这裡是我们的城市！」「可恶的侵略者们っ，我可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的！」「战斗吧！」「我家的孩子才刚出生！ 哪能让他死！」「我是不会逃的！ 你要逃吗！」「来战斗吧っ」「拿起武器！」「做就对了吧！？ 就做给你看！！」「啊ーっ够了っ！ 这样就只能去做了っ」「反正都要死就带著侵略者上路っ」「一起！ 战斗吧！！」
斗志高昂的声音陆续沸腾起来。有如波浪一样，声音渐渐地扩散开来。
眺望著这一幕，贾斯伯一度就把指向太阳的手指，给放了下来。然后，不断地用力，握紧到骨头都要发出声音来，然后就再次，就像要去揍天空一样举起来了。
『我们要战斗！！』
「「「「「「「「「「我们要战斗！！」」」」」」」」」」
『我们要战斗！！』
「「「「「「「「「「我们要战斗！！」」」」」」」」」」
『我们要战斗！！』
「「「「「「「「「「我们要战斗！！」」」」」」」」」」
要将空气吹飞开来，会使大地产生摇晃的呐喊声时时刻刻地都在增大著。
就这样，
『战斗战斗战斗っ――要活下来喔ーーーーっ！！！』
在贾斯伯的号令下，数千人规模的呐喊回应了。
透过通信机那样的奋起的咆哮便传进耳裡，使光辉微微地浮现出了微笑。
地点，是在厚厚地将戈尔多蓝给围起来的城牆的正西边。
「不是剧本裡的台词，我想把自己想说的话给说出来就没问题了，不过……好厉害啊。他有和南云并驾齐驱的煽动能力」
就像是被吓到一样、打从心底感到佩服一样，将那样的自言自语说出来了。一有这种感觉时，立刻就浮现苦笑摇摇头了。
「不，要是有自知煽动和南云一样的话，对贾斯伯就很失礼了。这是我的真心话，那不是煽动应该说是引导吧」
是策士呢，还是天然的引导者呢。至少G１０很具慧眼。贾斯伯有，吸引人并领导起来的才能。被埋没在过于残酷的世界裡的独特魅力，现在，开花了。要是替他进行状态检查的话，或许天职会显示出〝引导者〟。
这么想著的同时，光辉就把视线往眼下落去了。
在城牆内侧的地上，穿著纯白色衣服的人们把分门别类的枪械交给下界人的景象在蔓延开来。
而且在别的地方，也有在教导射击和装填的方法的景象。
上界的人，在替下界人讲解战斗的方法。
「果然，先去煽动上界的人们――不对，说服比较正确吧」
事实上，早先就替上界的人进行过类似的演说了。
接下煽动角色的人就是夺走母体的素体的诺卡莉――通称诺卡莉母体。一边展现出会使人想吐槽，你是无声电影的演员啊这般逼真的动作手势，一边以G１０藏起来的方式进行魔王所想出来的煽动性演说了。
提到，母体过去也是人类。
※诺卡莉母体，这边要把手放在胸前，看著往方。
※被聚集起来的上界众人，都「母体是人类啊！」地在惊愕著。
和平的世界就和突然而来的侵略者，展开了漫长的战争。当中失去了所有的同伴。只有一个人活下来的母体，怀著同伴们最后的心愿，决定要继续守护人类。
※诺卡莉母体，这边要很可怜地哭倒，一边用充满决心的氛围仰望太阳。
※上界的诸位，就一边哭一边使表情变得充满敬意。
从那之后的数百年。就以机械的身体，一个人，持续在战斗。
※诺卡莉母体，要孤寂地俯瞰自己的身体，然后用慈爱的氛围去注视上界的众人。
※上界的众人，就连捨弃了人类的身体都守护了自己好几百年了啊！ 这样地嚎啕大哭起来。
但是，那也已经实现不了了。在刚才的攻撃下母体也同样受到了致命伤……已经，不远矣吧。那么，现在就用这条命，找出敌人的大本营！ 赌上这个存在的一切去攻击敌人！
※诺卡莉母体，这边往可以跛脚走过去环视大地的地方（另外，脚并没有出问题）。无力地单膝弯下来的同时，单手往前笔直就像要对在地平线另一端的敌人宣战一样伸出去，然后，就像是领悟到自己的最后一样，回首过去营造出虚幻的氛围！
※上界的众人，对于母体向人类的献身，终于哭倒了。
母体最后说了。
为了这个时候，我要教导在人类中最为优秀的你们战斗的方法。请务必，要守护好和你们同样是我重要的孩子们、同胞！……要守护好。不，我相信，各位会守护好的！　因为――
※诺卡莉母体，跪下来摆出祈祷的姿势。
――你们，都是我骄傲的孩子们啊！
※诺卡莉母体，骄傲地挺起胸膛，包容似的敞开双手。
※上界的众人，都发出呐喊。在称讚母体的话语、一定会守护好这种充满决心的话，和感叹要与母体别离的话语下使上界的空气摇晃起来，超晃的。
※阿一导演和名演员诺卡莉母体的〝虽然不完全是唬烂但也很难说是真的，姑且是要让人产生误解〟的演出下，以作为协力制作光辉为首令浩介他们的就有了一种待不下去的感受。
※特别是担任母体这个角色的声优的G１０……总觉得她的单眼显现出就像死鱼一样的氛围了。向过去的同伴「请务必要原谅，被弄髒的我……」这么小声地在嘀咕著。
※莉丝蒂酱的眼睛在闪闪发亮。是一副在学习什么的模样。
然后，之后就简单了。决定好住宅区的领导人，对今后要做的事情做出明确的指示后，他们就像机械一样动起来了。
从机能停止上界机兵那边回收枪械是必然的，搬出被保管在云上界的大量枪械，搬运用的飞机――和逃出用的改修机不同，G１０便以液体燃料去三架其他可以动的中型机体――要将物品搬运到前线、引导下界上层及上界下层的人们人到云上界避难……
「话虽如此，在时限为止前能做到何种程度的准备……」
从回想中回神过来的同时，光辉就在看有计时功能的手錶了。时间，还剩两个小时。
按下手裡拿著类似收发器的通信器的开关。是G１０在云上界的保管库内发现的，有留下衝好电的状态。虽然只有一颗乾电池份量的电力，但能够通话三小时左右。
「贾斯伯，有听到吗？」
『啊啊，听到了』
「你那边怎样？ 虽然是响起了相当勇敢的声音」
『大半的人好像会一起战斗。现在，运输机起飞了。挤到不能再挤一次只能坐三百个人，要把所有人都送去那边……不知道赶不赶得上啊』
驾驶运输机的人是上界的人。看样子，似乎是被母体〝处理〟过后要被当成了与航空有关的机兵的人们，想办法去操作起来的样子。
「那边会聚集三万人左右吧……没办法。要呼吁希望要徒步过去的人这么做」
『已经做了。因为其他上界的人展开引导了吧，我要去聚集在下个避难点的人们那边去囉』
「啊啊，拜託你了。这边好像没问题的样子，我就去补强避难所」
『又要砍削金属了啊。别再增加眼珠子会飞出来的傢伙了』
当初，要让所有人到云上界来避难，要战斗的人就在外牆迎撃――虽然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下界的居民数，和体力值就没办法考虑进来了。
不管怎么想要在六个小时内带著所有的下界民众到山顶都是不可能的。
上界人来得及引导的，都是下界上层部的居民。
所以无奈之下，就要让住在那标高以下的人们到地下去避难。话虽如此，即便如此人数还是很多。基本上就算只让女性（除了有战斗意愿的女性例外）和小孩去避难，仅靠G１０的藏身处是收容不完的。
这时候，就轮到光辉，和同样是以辅助任务留下来的艾卡莉出场了。在地下比较宽阔的空间内，选出几个过去的出入口的位置，光辉会用斩铁去加工金属，艾卡莉则会用蜘蛛丝立刻进行固定。
这样，就能在地下製作出简易的防空洞。
现在，便各自要将下界的人都引导到位在下界最下层的北边、中央，及南边三处的避难所。
『云上界的避难情况如何了？』
「六成吧。由于艾卡莉小姐和明蒂小姐她们都很努力，虽然勉强赶得上但……向战斗员的枪械解说和配置是否来的及……可以简单一点的话，希望可以让他们都知道作战指挥的信号」
『敌人有十万吧？ 那样的话，扣下板机就打的到了吧。我们下界人的任务是以拦阻为主。老爷也这么说过不是吗。因为被保管起来的武器弹药几乎有的都烂了』
顺便一提，贾斯伯会开始称呼阿一为老爷，就是在看见那个狂喜乱舞之后开始的。
「嘛，是这样没错但……」
『……我知道啦。是撤退的信号吧？』
毕竟，对手是十万大军。而且还是不把核破坏就会再生的怪物。戈尔多蓝方面的战力，理所当然，是在那之下。总人数是有十万。十万天机兵这个数字，大概是配合上人数的结果吧。
连被设置在外牆上的大型军用火炮也一样，都是使用不需要用电力的类型。
话虽如此，不难想像最后会被雪崩似的往内部蜂拥而入。要进行街道站除了上界人以外是不可能，而且天机兵也太过强大。
那么，就必须要採取〝最后的抵抗〟这项作战行动，一边让一半的人进行拖延战术，同时另一半的人就利用避难所和运输机到云上界去避难吧。
但是，恐怕那样的团体行动，不适用于下界人。因为只要大军逼近到眼前不会逃走就很值得称讚了。
也就是说，这可以预料到下界人会付出多大的牺牲……
『虽然不可能说不在意，但原本可能就什么事都做不了就使所有人被杀了。愿意战斗就算很好了。有总比没有好吧』
「……是没错」
其实，应该可以说胆子相当大了吧。相遇的当初，明明被阿一一瞪就会发抖，但才能好像展现出来的贾斯伯却丝毫没有动摇。
所以，就算处在这样的紧迫逼人的状态，都还能开玩笑。
『要拜託你囉，新兵器的使用者先生？』
「啊哈哈…是啊。都做出会让人眼珠子都飞出来的事情了。圣剑(新兵器)的威力」
在母体的説明中也有〝王牌〟的存在。是为留下来人类所准备的超兵器――圣剑、，和它的使用者〝勇者〟。光辉这个存在是为了不要引发混乱的措施。
上界民，「有这种的人吗？」虽然所有人都这么想，但在诺卡莉精湛的表演下排除掉了。
圣剑就像在回应一样一闪一闪地发出光芒，使光辉脸颊放鬆下来了。
「如果是你来说，就算身处险境都能传达给下界的人们吧。我也要拜託你囉，贾斯伯」
『哈，出身自最下层民众要来当指挥官大大地出人头地啦』
总司令官是光辉，最大的战力是武装起来的上界民众。但是，能否对抗的了数量的暴力，还是需要下界民众的努力。可以称做是现场指挥官吧，他的任务就是他们的关键士气就只有贾斯伯办的到。
『我到达下个现场了。要切断通话囉』
「啊啊，在剩下的时间内，就去做能做的事情吧」
这么说完切断通话后，光辉便转身去进行避难所的补强了。
但是，一度，停下脚步回头一望，望向遥远的西方天空。
宽阔的湛蓝天空延伸开来，一点都不人为，接下来就要展开赌上人类存在的决战了。
但是，死神的大军确实在逼近……
「好了，是哪边的性命会被收割呢……」
在那支大军的更后面，己方的死神正逼近过去要去取母体的首级。
「拜託你囉」
虽然难以坦率说是朋友，但对于要把命运交给他给予全然信任的男人，光辉就把这么一句话给说出口了。
二个小时后。
以燃烧一样的夕阳为背景，地平线就开始蠢动起来了。
在城牆上等待著的人类面前，大军终于显露出身影了。
另一方面，同一时刻。
距离戈尔多蓝以西一万二千公里。在夕阳把整个圣地都染成红色，最高的铁色建筑物的屋顶上，流体金属描绘出螺旋了。
在那根螺旋的柱子中央，就飘浮著一颗和G１０很类似的金属球体。
「……差不多，要来了吧」
金属球体――母体的单眼就朝东方的天空看过去了。
数百数千被设置在塔上的兵器砲塔、大大小小滞空中的战舰的舰首，以及在地面上展开来数量惊人的机兵团，全部都面向东边。
那群异界人们，会搭乘没有被破坏光的飞机的可能性，必然，是有预想到了。话虽如此，是不是会来怎么想都不会是势均力敌。因为都特意展现出我方的战力了。不管怎么说都明白是很鲁莽的吧。
向天机兵的大军检索后，就得知马上就要到达戈尔多蓝了。早先面对到异界人的未知而受到了屈辱，但那也到此为止了。
天空染成了红色。彷彿就像是战火点燃起来了。
怎么回事，忽然回想起过去的战争的母体，便立刻把不该出现的记忆塞进储存装置的深处了。
「战争？ 不可能。这是单方面的蹂躙。是神在执行神罚」
战斗都称不上……一这么觉得的时候，母体的感知机能便响起剧烈的警报声了。雷达捕捉到的是位在高度一万米的机影。
但是，它绝对不是在飞行……
「っ，不会吧……」
意外地，就收到要给母体的通话了。
『开战的陨石――是很浪漫的宣战通告对吧的？ 就一边喝采一边收下吧』
自由落体地很敷衍。超大型的货运飞机就一边以最大加速度在增速一边落下，化成一颗流星了。
没错，决战的第一手棋，便是音速的五倍这样的速度所进行的不可能的特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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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理智了吗」
来自超高高度的特攻，可以说是自杀行为。
被出乎料之外而使思考产生停滞，面对胆大的宣战宣言寥寥几瞬内就感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不快感。但是，就连现在的这个瞬间高速货机都还在加速，那几瞬间就在瞬间将彼此的距离给吞噬掉了。
剩下的高度――八千米。
速度已经突破七马赫。但是，没有时间可以去分析这种情况，或是吐露再此之上的咒骂了。因为，不到五秒就会到达地面。
只有一次迎撃的机会。
母体的单眼快速地亮起来的瞬间，所有对空兵器的砲塔就往头顶转向过去，几乎同时间一齐发动射撃。
犹如是天地倒转过来的流星群，就以惊人数量的青白色闪光撕裂天空了。高输出的雷射砲不留情地展开迎撃。
如果是汽车大小的话，原本，拥有连陨石群都能在空中击破的破坏力为傲的它，然而……
『到底，是自己要用的逃生艇很坚固对吧？』
传来类似嘲笑的声音。正如那句话所说的那样，本来，就是在最后一刻要成为母体的要塞的机体，在承受著高热而变得通红的同时都依然还是在保护著搭乘者们。
也不会被压倒性的速度和质量给消灭。宛如一台会把路上的一切都辗死的战车，一直线如路是我家的一样直衝而来。
高度剩下――六千米。
令人生气。不论是擅自使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还是故意去使用Ｇ１０已经解析完毕隐藏线路去传话，都令人感到很生气。
比雷射砲要晚一瞬，其他的对空火炮喷火了。
随著衝能完毕的电磁砲加入砲撃，就连舰队也发射出无数的飞弹。
有著地球的航母那种大小如同垂直方向的菱形的战舰，不需要特意转换方向就可以进行全方位攻撃。因此，透过船外装甲上的轨道就能将几门主砲移动到头顶去提高火线的密度。
高度剩下――四千米。
砲弹和雷射与飞弹群覆盖了整个天空，高速的货机身影就消失在淫威的另一边了。随即，闪光和爆炎就染上了整个天空。被夕阳给染红的圣地，一瞬间就变色成白昼。
纵使母体的逃生艇製造的很坚固，挨上了那种程度的火力的集中攻撃不用几秒就会被破坏掉吧。
但是……那样的预想刹那间就被颠覆了。
「啧，空间干渉っ」
轰隆一声吹散了爆炎，船体虽然受损的很严重但却出现一架保留住原型货机。
没有翅膀，尾翼也被打烂，船体已经是就快要在空中分解开来之前的模样。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守住搭乘者了。
其原因，无疑就是机体船首部分的十字架。四具十字架，就像是在戈尔多蓝的山顶战斗时那样展开了空间遮断障壁，在最底限的范围内守住了。
那十字架，有如完成了任务那样失去光芒，往虚空旋转坠落了。
紧接著，可以形容是反击，机体的破损处便朝地上射出了砲弹。
藉由炸药和货机本身的速度，就像是一把从天空被丢出去枪那样出色地衝破大气它出色地串穿了一艘格外巨大的战舰――恐怕是旗舰级的战舰的装甲。但是，没有天真到可以用一发砲弹就能轰沉科幻世界的战舰，多少使它产生摇晃罢了。
话虽如此，发射第二波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高度剩下――二千米。
货机的后方飞出了一颗直径二米以上的巨大的金属球。不，应该说是被清除掉的。恐怕，是从后方的搬运口被扔出去的吧。可能是因为在抵抗气压有些凹凸不平，实际上，就像是被货机丢弃掉一样在拉开距离。
就连在那段期间货机都还是一边在喷出黑烟一边在抵达圣地的上空……
高度剩下――一千米。
「淨做一些无用的举动」
轰鸣声迴盪开来。空气爆炸开来。数百吨重的金属块，最终就用接近十倍超音速的速度在衝入破坏力可说很惊人。
衝撃波成圆状扩散开来，舰队就像是遭受到海啸的袭击一样摇晃起来停下了砲火。甚至，好像装载了大量的炸药，引爆再引爆蔓延出就像是显现出太阳一样的爆炎了。
但是，就如母体所说的那样。
那个特攻是徒劳的。货机被堵住了。由于位在圣地上空扩散出波纹来的力场。
虽说是阻止下来了但并没能进行迎击，又使母体感受到一阵强烈的强烈不快感。单眼就朝狂吹开来的黑烟移动过去，思考至少要送一份咒骂当礼物送给愚蠢的异界人。
但是，就在那之前，
『哈哈，很久没有这么惊心动魄了っ』
「什っ！？」
金属球迟了一拍衝进来，便直接穿过力场了。
不，正确来说只是给人有那样的错觉而已。
就在货机要坠毁的刹那，在絶妙的时间点上所发动的空间扭曲――空间歪曲。恐怕，是在衝撞的瞬间就以完美的时机去启动了设置好的空间歪曲炸弹吧。
而且，很不可思议地就在那个情况下，金属球便精准地展开突撃了。一般情况下可以计算的出来那是在往被炸碎的空间这个死地的突撃，但只有在金属球通过的瞬间很明显有缠绕著鲜红色的光芒。
母体的解析能力，就金属球完全不被空间扭曲所影响来看，便看穿是张开了与那个叫做克洛斯・维尔德的十字架相同的空间干渉系的护盾。
没错，针对力场这样的障壁，藉由空间的扭曲来强行打开一条路。同时，那架货机的特攻也一样，一切都是可以解到不过是伪装而已。
「玩弄小聪明」
启动落下地点附近的电磁砲。要狙击金属球。
响起惊人的衝击声，金属球就像是乒乓球一样被打飞出去。但是，在一部分破损的程度下，并没有被贯穿或是粉碎。那是理所当然的吧。
――可变式大盾　艾迪翁
以鍊成来快速修复虽说很困难，但那在过去可是能挡下〝神之使徒〟的分解砲撃的集中砲火的魔王的防护壁。
相反地，就在被打飞出去的情况下撞毁了塔顶上的对空兵器，往空中弹跳过去。一有这种感觉时就发出卡咻的声音解开了球状，从裡面发出来的钢丝锚就扎进了附近一座塔的屋顶了。
虽然被那座塔的雷射砲所瞄准，但紧接著鲜红色的光芒就往其内部刺了进去引发了大爆炸。
钢丝锚在高速下被收起，金属球就像要将雷射砲给压毁一样从塔上落下了。就在爆炸的黑烟滚滚飞舞中，还持续在响著卡咻卡咻的声音，烟尘的对面逐渐可以看见一道人影。
「……死了是无所谓，但到哪都很碍事」
母体吐露出类似怨怼的声音了。
感知机能，再次告知了自己一个虚假的事实。货机的残骸就像是喷出去的石头那样飞散开来，大部分都被力场弹开，小碎片被判断不够成威胁而形成出一幅如雨般倾注而下，这样的景象有如是一场演出。
「那句话，我就完完整整地还给你吧」
不是用通话而是响起了活生生会令人感到憎恨的声音。在烟被风吹散开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名身穿黑色大衣白髮眼带的男子。
左手上拿著一面棺材型与身高相衬的大盾，背上背著一把类似机兵所持有的雷射步枪，右手上握著一把大型左轮手枪。
Ｇ１０就飘浮在他的旁边，而且对面还有个不可能会存在的东西――站著一名自身备用的素体。内部的电容和ＣＰＵ都应该已经自毁了，Ｇ１０就不可能有办法远距离操作。
「……这么说起来，你就是用废料製造出召唤装置的呢」
母体的眼睛就往Ｇ１０移动过去。现在母体也是金属球。但是，母体要更大上一倍，其身躯的光泽是黑色的，和已经是破破烂烂的Ｇ１０存在感差了一大截。
但是，Ｇ１０一点胆小的样子都没有。
「……是啊，母体。型号虽然老旧，但这二百年裡也不是抢不到一、两颗被废弃掉的ＣＰＵ」
「盗匪之徒。要懂得分寸。虽说是远距离操控，但那架机体，和你不配」
是为了要稍微消除掉一点焦躁吧，母体就像是嘲笑一样在说话。与其相对的Ｇ１０，就像是在学习阿一和光辉打算要调侃一番――在此之前。
诺卡莉母体，不知道为什么就摆起姿势来了。单手插腰，把横著的ＹＡ的手势放在眼睛前面，抬起一隻脚来做出眨眼☆的动作。彷彿，就像是在某个世界最聒噪淑女那样很完美的摆Pose。是阿一教唆的。
「……你相当受异界人的影响呢，Ｇ１０」
「诶？ 啊，没、没错」
母体自己的专用机及声音被用来玩相声，可能是超过沸点了吧使声音没有了抑扬顿挫。
Ｇ１０的声音则相反，因为动摇而稍微在颤抖。与其说是被骂，倒不如说彷彿就像是遭受到无妄之灾，有了一种想说这是误解却说不出来！ 这样的感觉了。
「……我就承认吧。你们是佯装他人的天才。过去，没有人能让我的情绪波动到这种程度」
「那真是荣幸。代替拍手喝采，就让我听听你的临终哀号吧」
「我不再打算陪你开玩笑了」
塔上的兵器一齐往阿一他们移动过去。天机兵爬上塔，重机兵也蜂拥至连接塔与塔之间铁桥的空中回廊上，有如三叉戟一样的小型战斗机就从舰队内溢出来开始在四周打转。
拥有飞行能力的机兵陆续都飞到上空形成起包围网。那幅景象，会让人联想到过去在神域裡与使徒战斗时的情景，数量惊人到已经可以说是机兵和战斗机的龙捲了。
并且，突然间天空就开始产生出云朵。是漆黑的乌云。不，是雷云。
衝入对手的怀裡，将广域破壊兵器无力化这道第一关卡虽然是突破了，但敌方的战力却是压倒性的。
距离母体所在的铁色的建筑物直线距离不到五百米吧。儘管如此，那距离却给人有一种没有尽头的遥远感觉。
「似乎很顺利地煽动了戈尔多蓝的人民但……那边也马上就会结束了吧」
看样子在戈尔多蓝那边已经展开战斗的样子。马上就会结束这件事，似乎现在正在抵抗中，但却是时间问题吧。
阿一的视线，只瞬间往东边看过去，就马上转向移往母体了。
然后，
「啊啊，马上就会结束了」
与冷笑一起鲜红的魔力就喷出来了。是〝限界突破・覇溃〟的光芒。把右手上的多纳网枪套一收，取而代之的就是让〝宝物库〟发光。
虚空中出现的是四架克洛斯・维尔德。但是，那是透过钢丝以魔力直接操作来做动的有线型。
同时，诺卡莉母体就拿起背上的装备了。抓著越过肩膀，卸掉固定具挥动，再挥动。那是一把大剑。是一把宽幅没有颚柄的双大剑。是心理作用吧看起来很开心地在挥砍。会使见者毛骨悚然，就像是用的很习惯一样。
Ｇ１０，也同样移往大盾艾迪翁的内侧。就在阿一的手边附近之处，伸出缆线把自己固定起来。就这样，在阿一的眼前展开全息图的战术支援系统了。
「好了，开始吧。短暂的战争！」
「不对吧？ 要开始的只是蹂躙才对！」
圣地上，吹起决定命运的斗争狂风了。
四周射出猛烈的火线。可以形容是炸裂开来的花火在倒带吧。来自全方位无处可逃的砲火。
在它们到达之前，阿一就以要粉碎立足点的态势衝出去了。诺卡莉母体也同样，几乎同时追随而去。
迟了一拍，一瞬间之前所在的塔便可怜兮兮地粉碎成灰尘。与此同时，由前进道路的前方飞来的极为强烈的弹幕捕捉到了阿一。
「噢喔喔喔喔喔っ！！」
迸出裂帛的气势。架在前面的大盾艾迪翁传来了不寻常的轰鸣声和衝撃。
在什么都没有的空中。消耗著平时近十倍的魔力，发动起瞬间的〝空力〟在承受、突破著就快要这么把人消灭掉的危险。
「诺卡莉！！」
「兹！！」
就像在说，就交给你了一样，把因衝撃而稍稍减速下来的阿一的肩膀当成踏板，诺卡莉就往前方如砲弹那样衝过去了。
给人有这种感觉后不久，一道美丽的弧线就在虚空中描绘出来了。一之大剑不给予反应在空中的砲机兵便断成两截。而且，就这么把砍倒的砲机兵当成踏板更往前进，以二之大剑斜砍了其他的机兵。
尽情地在行驶双大剑，正因如此就已不逊于光辉的剑闪的本事在挥舞著。以砍倒的敌人为踏板，或是利用大剑的离心力往下个目标而去。
陆陆续续砍倒阿一他们前进路上的机兵之牆，使包围网出现了一个空洞。
就像是幻视到不可能会有的翅膀一样的空中舞蹈。双大剑的绝技，果然会让人联想到〝神之使徒〟，就使阿一一瞬间就以难以言喻的眼神在看著在劈开一条路来的诺卡莉母体的背影了。
但是，在这样的过度斩杀中。丝毫不给人有放鬆时间。
「阿一大人！」
与Ｇ１０的警告同时，被投影出来的战局情报便发出警报声。视野内就填满了被可视化出来一秒后的弹道预测。
即便是处在〝瞬光〟所带来时间延长的感觉下，都没有给人可以去选择取捨攻击的时间。
Ｇ１０立刻就整理起情报，显示会挨中哪种攻撃。
「兹兹！！」
拿著艾迪翁在空中进行后空翻。以刹那的〝空力〟稍微提升高度后同时进行减速，接下来自背后袭击而来的攻撃。
被吹飞出去的同时，便半展开艾迪翁亲自衝入雷射群中。
「唔っ、っ」
咬牙忍耐著掠过腰和脚的剧痛同时，就用克洛斯・维尔德的炸裂霰弹去破坏盘旋在两侧的三叉型战斗机，就这么照Ｇ１０所提示的那样在绝妙的时间点上以艾迪翁挡下飞过来的电磁砲，一边扭曲掉轨并遭吹飞出去。
正如同乒乓球那样，透过被留在戈尔多蓝的云上界的高品质零件，能在几分钟内勉强恢复战术支援机能的Ｇ１０其辅助是无比正确的。
在很顺利的情况下，就在铁色建物的情势下，在塔这个立足点降落下来。
理所当然，塔的屋顶上虽然是有会发射出雷射砲撃的兵器，但以艾迪翁挡下它的同，就这么用压烂的态势破坏了。
「兹！」
紧接著，从隔壁的塔所发射过来电磁砲，和从四面八方飞过来砲机兵的砲弾，一切，都在迟了一瞬间才落地的诺卡莉母体的双大剑下被砍掉了。
阿一谨製的双大剑，剑尖薄如单分子的水准。正常情况下接下砲弹肯定会有缺损，但在诺卡莉母体的高超剑技面前就和在切纸一样没有差别。
话虽如此，到底人多势众
接下三叉型战斗机的雷射直撃，诺卡莉母体的肩上出现了一个洞。砲弹掠过，到处都有如血沫一样的碎片飞散开来。
「是飞弹！！ 来自全方位！ 这个……请承受下来！」
阿一立刻就将艾迪翁展开成龟甲般的半球状了。诺卡莉也很迅速地就鑽了进来。
紧接著，猛烈的衝撃就袭击而来了。妖怪一样的臂力，加上提升了五倍的身体属性，承受著不间断就快使身体四分五裂开来的猛烈破坏力。
「我是不会让你靠近的喔。就因为不知道你们这群异界人，拥有怎样的手牌」
就算感到屈辱，都有打安全牌。已经不认为，能亲手解决。但是，可以用压倒性的战力封杀。
就如她所宣言的那样，诺卡莉所劈开来的机兵和战斗机的牆瞬间就被填满，再次形成只能从缝隙去看母体的情况。
「终究是败给过去的ＡＩ。显示出要人停下脚步的这一手坏棋……所以，过去的同伴才会白白死去呢」
「――ッ」
没有止尽的集中砲火。是停下脚步才变得容易被瞄准吧。终于连不算是天谴的雷撃都被放出来了。虽说有绝缘处理但那个破坏力很惊人，可以称为是砲撃看的出来艾迪翁正渐渐在碎裂。
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立足点。塔崩毁了。Ｇ１０立刻就发动了浮游机能使艾迪翁浮起来，诺卡莉也同样就抓著艾迪翁。查觉到地上的机兵们在瞄准自己，阿一一边咬著牙一边把艾迪翁整个展开成球状了。
『唔呜っ、Ｇ１０！』
『还没！』
虽说是把许多劣化的部分更换成高品质的零件了，但Ｇ１０已经是身处极限。加上大盾及二人份的重量使浮游机能在发出悲鸣，使她的身体开始在放出不吉利的电弧。
『っ，阿一大人，圣树っ……』
『好了，没有手感っ……果然，和那个〝牢笼〟的距离是问题啊っ』
为了不被母体察觉到才以紧贴的状态下进行〝念话〟。阿一的声音听起来很痛苦，Ｇ１０的声音也同样开始混杂著激烈的噪音了。
「我方的能源是无穷无尽的。要忍耐是你的自由，不过，到你死都不会停止攻击的吧？」
是言外之意的将死宣言。在催促，快放弃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哈，正好。情况到了不是为了要回去所要有的保险了」
把积蓄在天使能源内的剩馀魔力，约八成要用来移动到托塔斯。要前往其他的世界就需要再好几倍的魔力，和原本要启动〝宝物库〟的魔力程度不同。
艾提翁是如此，双大剑也是如此。包含再次召唤出克洛斯・维尔德和〝限界突破〟在内的魔力都要想办法控制在两成以内，有著施加了要在作战失败的情况下场合打开传送门这道保险是真心话。
但是，现实果然没有那么天真。不能捨不得拿出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随时得承担风险。
没错，纵使我方拥有潜在的风险。
「诺卡莉……」
「兹」
阿一只让眼睛动起来去看旁边的诺卡莉。无机质的母体的素体眼睛也静静地在回眸著。就像在〝请相信我〟地诉说著。
阿一微微地笑了。
「准备好。配合信号。再来就照作战进行」
「兹！！」
艾迪翁已经失去亚桑奇姆製的外装，就连以魔力来提升耐久度修达姆矿石製的防壁都出现裂痕。空间遮断障壁持续使用会消耗太过剧烈，无奈之下只能一瞬间一瞬间在使用但……
现在，终于是遭到雷射砲的一撃给贯穿了。就像是以此为信号一样，艾迪翁分分秒秒都在碎散著。
再者，
「舰砲射撃！」
与Ｇ１０呐喊出来的警告同时，一艘移动到不会对圣地造成损害的位置来的战舰，就从侧面发射出主砲了。
显示在全息图上的是，就冒出在那艘战舰表面上口径很夸张的砲塔。彷彿就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舰所装备著的主砲，但就电弧就像是围著砲塔游走在轨道上来看，可以想像的出来威力就如同是恶梦了。
被电磁加速过超过四十㎝的砲弹刹那间就飞过来了。
将〝瞬光〟强化到最大。将Ｇ１０拉离艾迪翁，配合将要逼近过来的砲弹就把艾迪翁往上方移动过去。
「ッ～～！？」
虽然不禁就吐露出呻吟但神技已成。虽然衝击把艾迪翁给吹走了，但却成功把战舰的电磁加速砲给偏移走。
而且，迟了一瞬让克洛斯・维尔德发动四点结界，再次构筑出坚固坚牢的防壁。
与空间遮断成比例魔力以惊人的速度在流失。魔力剩下七成了。Ｇ１０的浮游机能变得很不稳定，要是去发动〝空力〟去挺住的话就会更加加速魔力的消耗。
连续的闪电多次地将圣地染成白色，无尽的火线和砲撃声不断地在搅拌大气。
是几十秒呢，还是几分钟呢。能够承受多久呢。
「怎么了？ 就用在戈尔多蓝，将我灭掉的那张王牌如何？」
剩下四百米左右。魔力剩下五成。
母体告诉被施以数量的暴力给钉住了的阿一他们。她的声音一点都没有大意。
光是承受下来，就使阿一吐血了。没能好好恢复就累积起疲劳，儘管如此还连续去使用〝限界突破・覇溃〟使身体发出悲鸣了。
或是，继续下去便能排除了吧……在冷静的思考中，母体开始这么思考起来。
就这样子不久。
「阿一大人！！」
Ｇ１０扯开嗓门了。不是流露出焦躁的声音。是要击溃放弃观具有霸气的声音。
阿一的嘴角描绘出弧度了。
母体让单眼发出锐利的光芒并架起身子。终于，要放出那个收束了阳光以破格的威力为傲的雷射砲了吗……。
但是，那个预想遭到背叛了。
由于新的王牌。
「剩下一半的魔力。拿去吧っ――诺茵德！」
「兹―――ッ！！」
钢丝伸长到极限，将克洛斯・维尔德的结界范围扩大。
从消耗魔力的观点来看就在那个无谓扩大出去的结界内部，出现了一颗巨大的菱形的矿石。如水晶般高度透明度的它，是为了以防万一封住了内部的存在，是为了不让未知的存在阿剌克涅她们裡面的人们转乘过去的东西。
是过去，香织抢过来的。恐怕是诺卡莉原本的身体。
没错，神造的战斗人形〝神之使徒・诺茵德〟的肉体。
水晶碎散开来。将双大剑往头上一丢的同时，母体的素体就像断线的人偶一样瘫倒下来了。
接著，绽放出绝世的美貌，闭起来的眼睛忽然间就打开了。两隻手流畅地动起来，抓住被往上丢的双大剑。
然后，伸展开来了。美丽又令人害怕的银色翅膀。
克洛斯・维尔德的结界上方部分解开了。〝神之使徒〟就出现在集中砲火中。
当所有攻撃，碰触到以她为中心所产生出来的银光瞬间，便化为尘埃雾散了。
「什っ……还有那样的王牌っ」
母体迸出凝住著惊愕和厌恶的声音。
不久前才出现的诺茵德从边缘开始分解掉集中砲火的同时，回头一望了。阿一的心裡涌现出些微的紧张。
那双，过去极为无机质有如玻璃球一样的眼睛――
「我，拜见！」
闪亮亮地在发出光芒。附带第，嘴角看起来很开心在微笑著。
「主人，请继续称呼我诺卡莉。因为，我是诺卡莉小姐」
在这样的注明下，就摆出JOJO立这么说话了。
阿一，就用有点累了的氛围浮现出苦笑。
「快点行动吧。只能撑十秒喔！」
「遵命～！」
啪沙一声银翼拍打起空气。两把大剑一挥砍而出，同时还有银光。同时就以惊人的速度在飞翔了。
就在阿一抱著Ｇ１０跟随在后的时候，母体那狼狈一样的声音就响彻开了。
「っ，那个，到底是什么原理っ！」
「畏惧吧～！」
充满恶剧作的回答。真的不是诺茵德而是诺卡莉小姐。但是，与那句话相反，单单十秒的复活剧对敌人就是一场惨剧了。
银色的砲撃横扫开来。光是这样就让在射线上的一切发出砰的一声回归于尘。就连机兵和战斗机所化成的牆也一样，每次双大剑一挥就被砍成两半，或是发出如新月一样的银色斩撃，将远在后方的物体给砍断了。
母体感受到焦躁了。流体金属从四周的塔溢出，如间歇泉一样喷出，立刻硬化。现出物理性的防护牆。
「主人，最后了。之后请奖励我。具体一点的，就是希望新的身体可以有很浪漫的改良！」
「都难得复活了吧？」
「我不是诺茵德！ 是主人的诺卡莉小姐！」
「啊、嗯。是啊」
要说是诺茵德，还是〝神之使徒〟，都不可能会这种会开玩笑的存在！ 阿一露出一脸厌烦的表情。
就连这么在互动的时间哩，诺卡莉都还一边在射出分解砲撃一边突撃。在流体金属上穿出一个洞，毁掉要把人给压死在蠕动著的四周同时，都还一个劲在往前进。试图要让后头的主人阿一可以突破过去。
「请停下来っ，停下っ！！」
不可能会停下来，不论增加多少厚度防护牆都会虚无地遭到贯通而回归于尘。
距离母体还剩下二百米。
诺卡莉在一瞬间的蓄积后，便解放了最后的分解魔力。隧道化为粉尘飞散开来，使阿一他们再次往外飞出。已经到了，母体的前面了。
「做的很好」
「诚惶诚恐」
这么回答的同，诺卡莉很快地就消除掉银光，就像是力气用尽一样就静静往地上倒落下来了。就像是产生畏惧一样，必要之上的砲火就捕捉到倒落而下的诺卡莉，使她的肉体变得破破烂烂了。
但是，将主人送到目的地的这项任务，已经好好地完成了。
「不要再靠近了っ！　异界人っ」
「不好意思啊。已经到达杀戮地带了」
砲撃再次袭来。以四点结界防御的同时也是只把正面空出来，阿一就让〝宝物库〟灿烂地发光了。
「就如你所愿，吃个够然后逝去吧」
出现的，就使母体口中可以杀掉她的王牌――太阳光集束雷射〝巴鲁斯・琉贝里翁〟。
「哈哈っ，那样子是不够的喔。异界人！」
就像是确信自己会赢一样为了要打翻母体那高昂的言论，琉贝里翁放出闪光了。
庞大的热量，笔直地以母体为目标在前进。不管有多少机兵和战斗机介入进来都不可能阻止的了……
但是就在这时候，母体就放出青白色的电光了。如爆炸般展开来的是，她的城堡。最后作为她最强的一张王牌――巨大的铁色建筑物就行动起来了。
在前方形成防护牆挡下琉贝里翁的闪光的去路。其质量，要比在戈尔多蓝时高上一百多倍。有如溶解再溶解无限再涌出一样，从后方流过来的流体金属展现出不断在硬化的铁壁。
「――第二、第三压缩炉解放！！」
「那种程度，我的城堡是不会崩塌的っ」
打入更粗、更强烈的热量。刘过来的流体金属的量加速度地在提升著。
「第四到第六压缩炉解放」
「坠落吧っ、异界人！」
来自阿一背后的砲撃急遽增加起来。剩下两成魔力，其中一架克洛斯・维尔德终于坠落了。张不开立体性的障壁，虽然勉强维持著三角形的空间遮断障壁，但抵挡不了来自除了背部以外袭击过来的攻击。
「嗡嗡嗡嗡嗡嗡嗡！！」
「还不坠落吗っ，你这个怪物っ」
借助防御技能〝金刚〟虽然只是避开了致命伤，但阿一的身体却撒出了血花。是将Ｇ１０抱在怀裡不让她受伤在保护著的缘故，才使伤势更为增加。
「阿一大人！ 已经到达〝圣树的牢笼〟的总量了っ」
与Ｇ１０的信号同时，阿一拿起背上的步枪了。
「我建议你拼命防御喔！！」
从单手射击的步枪那裡，响起了啪咻这种洩气的声音。用压缩空气射击出去的不是子弹，就连射击出去的方姓都是会与闪双和防护牆的上方相互碰撞的地方。
「什么――」
「别仰望太阳啊」
小宝石闪闪地在发光。那是，在戈尔多蓝的战斗中已经使用过的第三压缩炉〝巴鲁斯・琉贝里翁〟的残渣。
没错，是被当成琉贝里翁的核心将太阳光的能量都蕴藏在其中的〝专用宝物库〟。透过自毁来解放蕴藏的热量，便等同于是太阳的显现。
――集束太阳光炸弹　罗泽・赫利欧斯 (注:ロゼ・ヘリオス，直翻是玫瑰色的太阳)
无差别地把热量撒落开来的它，有三个。在母体的头顶炸裂了。
声音消失，雷云下的圣地都染成了白昼色。四周围的塔都呈放射状崩塌，还吹飞了机兵和战斗机。
流体金属如伞一样延展开来了。面对眼前正面而来的闪光和头上的威胁，就照阿一所说的那样拼命地在贯彻著防御。
取而代之的是，圣树现出身影了。
那是好几重将圣树给包围起来流体金属製的建筑物，就为了抵御袭击而来的一切热浪展开来造成的。
圣树，已经枯萎了。总有一天会枯萎，但却和永不腐朽大树乌亚・阿尔德有所不同。换言之，就像是半活不死持续在被在被强迫劳动的奴隶那样。
「我挺来了っ，挺过来了喔っ、异世界的怪物！！」
涂满整个圣地的阳光，急速地开始衰减了。不论是巴鲁斯・琉贝里翁，还是罗泽・赫利欧斯都一样，解放完内藏的热量了。
而，就在这样之后的不久，
「噗哈っ！？」
克洛斯・维尔德的结界终于消失了。魔力已经用光了。这么一来，已经就只剩〝金刚〟在保护阿一。
连衝撃都抵消不了，也没有时间去意识背后直撃过来的砲弹使骨头都发出清脆的声音，阿一便旋转起来被吹飞出去了。
然后，就穿过母体的侧边，就旁人来看是砸在会使人误以为是牆壁一样的圣树的树干，就这么往树根坠落了。
「っ，真是的，以为那样就会结束了……唉，果然，是不可能的啊」
浮现出苦笑，将背往圣树的树干一靠。魔力残量，已经只剩下体内的魔力。那也只是全盛时的八成。就剩可以挣扎的程度。
「阿一大人，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就我所知，没有向您这么强的人。能与您一起战斗我感到很荣幸」
「不要说的好像已经都结束了啊」
面对被吹飞出去的同时还是将Ｇ１０抱在怀裡保护著的话语，就使阿一耸了耸肩膀。
这时候，声音落下来了。
「这次，真的是最后了。我不会把乐园，交给任何人的」
流体金属的巨人无声地就站在眼前。头部的地方空出一个洞，母体就从那裡俯瞰著阿一和Ｇ１０。
铁色的巨人，挥下拳头了。正好是一个高楼的它，现在，正朝被逼入困境的两人，化成了神的铁鎚，
「为了我的安宁――消失吧」
被挥下了。
另一方面的这个时候，戈尔多蓝正处在灭亡的关键时刻。
最初就以惊人的密度的弹幕挡下了，如浊流一样的天机兵的大军，但那也只是从战斗开始的三十分种左右。
就在天机兵不大部分别从北和南展开攻击是的时候，挥官不足，和下界民众的练度不足便如实地表露出来了。
如果被进到防护牆的内侧裡面来的话，瓦解便会加快。
『贾斯伯！ 你那边呢！？』
『不管哪边都有敌人，马的！』
在西侧一边负责当天机兵团本队的对手一边发出通话时，要是无法撤退就会在背后铺设开来的防卫阵地进行迎撃に贾斯伯就传来会使人发出悲鸣的髒话。
被夹击的话不待十分钟就可能会被歼灭。因此，虽然就把大半宝贵的上界民众的战力就配备在贾斯伯的身边，但就算如此，
『……十分钟。再十分钟就极限了』
贾斯伯说，那是直到灭亡的时限。
『我明白了。要是那时候到来的话，我会尽可能大闹一场。就算多一个人都要让他们往地下或是上界撤退』
在各避难所设有最后的防御阵地。不知道能不能到达那哩，在那边抵抗可以争取到多少时间。
『……了解。但是，你也不能死在这种地方喔。现在，艾卡莉小姐会去接你吧？ 你可要在上面，守护明蒂她们』
『这个，我也知道啦』
就连这样在对话的时间裡，光辉都还在防护牆上从头到脚在砍杀天机兵，将他们往外侧打落出去。
但是，那也渐渐地追赶不上了。即便圣剑有伸长的能力，一个人类能做的还是有限。
「别、别过来啊っ」
「哇啊！？」
「谁来っ，救――」
就连现在的这个瞬间，都可以听到有人们被杀的声音。彷彿，就连自己的心都被杀了一样。
「光辉先生っ！　第三队全灭――唔」
「可恶っ」
前来报告的青年，就被眼前从下面伸长过来的流体金属的枪给刺穿喉咙了。而且，就这么被抛出去往防护牆外落下。
被成群的天机兵吞没，血花和残枝就像恶梦一样飞散开来。
「不行了っ，它们上来了っ！　阻止不了了！！」
在几十米前方的防护牆上，响起了染上了绝望的声音。
「不会让你得逞的っ――〝天翔闪〟ッ」
魔力有整个都用光的感觉。作为代价，闪耀的剑闪就把跳上来到防护牆上的一架天机兵砍成两半了。
光辉，终于开始喘气了。
而，就在这时候，惊人的轰鸣声暴力地在震动鼓膜。
「怎么了っ！？」
「那些傢伙，自爆了！」
「啊啊っ，防护牆塌了……」
往南侧一百米远的前方，确实有防护牆倒塌了。
能够勉强将敌人的进攻给阻止下来，正因为有防护牆的关係。要是那边空出来的话，会如何都有自知之明。
防卫网，终于被攻破了。
絶望，在蔓延。
也有把枪扔了，跌了一屁股的人。
所以，
「我不会让你们过去的ーーーーっ！！」
光辉飞过来了。
四周的人们都睁大了眼睛。光辉就往会误认为是天机兵海的地上，往崩塌的防护牆的前面，飞降下来了。是会被怀疑那可能是自杀的暴行。
「――〝光爆〟」
当然，那不是要自杀。光芒四射，被架成大上段的大剑模式的圣剑，就以落下的态势，往崩塌掉的防护牆的前方的地面敲下去了。
无法想像那会是人类所造成的破坏力，把现在正以雪崩之姿涌入进来的天机兵都吹飞出去。
一边宛如爆炸中心一样製造出陨石坑的同时，光辉就被向倒塌掉的防护牆的对面那边惊愕到睁大眼睛的人们。
「疾っ」
刹那间读取了使用者的意思，圣剑就往刀模式变化过去。而，几乎同时，就展开了伸长而出的抜刀术。
呈现扇状，一齐地将蜂拥而至的数百架天机兵，刻上了一字。
由于只要核心没有遭到破坏就能再生的关係，使完全遭到破坏的数量不到两成。但是，脚步是停下来了。
「这裡就由我来っ。我是一隻都不会放它们过去的！！ 所以――」
――别放弃啊っ！！
『别放弃啊っ！！』
明明没有使用扩音器，就在战场上传播出凛然的一喝。不只是光辉的声音。那是，贾斯伯用扩音器在战场上响彻开来的声音。
『那怕是多一秒都要活下来！ 就算是一瞬间都要好好守护好同伴！ 母体会被干掉！ 我们的胜利，马上就从这裡开始！！ 战斗吧っ！！ 为了明天！！ 现在っ，就战斗吧！！』
感到绝望的人们，不论是上界民众还是下界民众，都再次振作起来了。发出呐喊，姑且就持续在在扣下板机。
光辉「真有你的……」的一句就露出苦笑了。在贾斯伯勇敢的鼓舞下，感觉连自己都有被分到气力了。
「来吧，山寨海星。我，可是有点厉害喔っ！！」
每每，响起铃铃这种美妙的音色，天机兵就会被砍成单纯的流体。数量惊人的铁色液体，就像血一样染满了大地。
不知不觉，光辉的眼裡就寄宿著静谧。
就像是在砂漠世界所做过的那样，只是一心一意在贯彻守护。任谁都识别不到的极限斩撃，就从边缘把天机兵斩裂了。
但是，防护牆的守备肯定是变薄弱了，每跨越过一架天机兵，就又会再增加一架，防护牆内侧所响起的悲鸣数量就越是在增加。
于是，终于，
『通知！ 被突破了っ！！ 所有人，散开！ 快跑去避难所！』
贾斯伯的声音再次从通话和扩音器两边传来。背后的防御阵地，终于垮了。
而且，飞机就在上空。艾卡莉，已经察觉到极限，要来接光辉了吧。就算没有降落如果是光辉――只有光辉的话是能够跳起来坐上去。
就如话中所传达的那样，到了要守护云上界的人们应该要离开这裡的时候了。
但是……
『兹！！』
就算有听见艾卡莉在催促的声音，光辉就是没有去踢击地面。
因为他的背后，还有用就快出哭出来的表情在战斗的人们。
「っ！？」
一瞬间的迷惘。在战场上不被允许的这件事，就化成了铁色的枪让光辉支付代价了。虽然立刻就扭动身体，但肩膀却遭到贯穿而被钉在防护牆上。
虽然立刻就用圣剑砍断踩在地面上，但天机兵的部队就趁隙直接通过光辉的旁边突破防护牆了。
「力、力量还不够っ」
扭曲著一张脸，身体和心裡都都在淌血的同时，都还持续在斩杀眼前的天机兵。
上界民众好像都坐上了艾卡莉的飞机，从上空在进行掩护射撃。现在就可以跳坐上去吧。
必须要去。为了守护云上界的避难民众，就得捨弃在这裡的战士们。
因为无法守住一切。
这是明白的事。打从一开始。
「可恶」
再一次，吐露出咒骂。
以理性，来按压注自己无能为力的愤怒。
然后，
「――诶？」
看见那个了。
迟了一拍，天机兵便停下了动作。困惑似的在踏步。
人们，都呆然地在注视著地面。
彷彿就像是从地裂中喷出来的岩浆那样，数量惊人闪电状的光芒就在地面上绽放开来。
「哈、哈哈っ」
光辉的嘴裡吐露出笑声了。
「是啊。就是啊。你，绝对不会失败的。真是令人火大っ」
重新握好圣剑。去感受皮肤所感受的事物、直觉，以及如地裂一样光线收束起来的前面，抬头仰望开始闪耀出光芒的灵峰戈尔多蓝，光辉呐喊了。
「拒绝一切的敌意和恶意っ。绝对会守护神的孩子们！ 这裡会成为圣域不让神的敌人通过っ――〝圣絶〟！！」
闪耀的光芒，以圆顶状扩散开来。如大浪一样冲走天机兵，但是，应该要保护的就这么，包覆在绝对会守护起来之中了。
雾散――不会出现。戈尔多蓝，就像是要展现出作为灵峰的由来一样从山顶喷出光芒了。彷彿，就像是现在，开始在呼吸一样。
奇蹟似的景象就在眼前，使戈尔多蓝的民众都张开结舌。
光辉背对他们，朝大军的方向迈步而出了。
「神意啊，会消灭一切的邪恶。神的吹气啊，会扫除一切的乌云，用圣境来填满这个世界。神的慈悲啊！ 会以这一撃来源量所有的罪业っ――」
回到原本西洋剑模式下的圣剑就直衝向天。要上了吗？ 光辉就浮现出这样的无畏笑容，让言灵在世界上响彻开来了。
「――〝神威・极大光竜〟！！」
宛如小的戈尔多蓝。喷出来的纯白之光渐渐成形，在科幻世界显现出神话的巨竜了。
「我，已经不会再让你们多沙依个人了。――做好觉悟了吗？」
勇者，将愤怒的心情向不讲理具现出来。
背巨大光竜打开来的颚门就收束著破灭之光，现在，把大军都吞没了。
「你、你做了什么……」
母体那充满混乱的声音，就在圣地上响彻开来。
铁色巨人的手臂，就这么刺在圣树的根部。不，在那咫尺之前就被挡住了。
「……看来，似乎是帮上了一点忙。我干渉的是别的事情」
没错，就像是在保护阿一，鑽破地面出现的是好几根的――圣树的树根。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那种事！ 你做了什么！？ 那是……那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巨人的手被拉开了。
这样一来，就在极粗，连过去的地下设施的金属都能撕个粉碎聚满了大量金属的圣树的树根的对面，就看见淡淡的光芒了。
阿一手裡握著的，是一颗很美丽的宝珠。裡头，有一根小小的枝叶，就竖立著。
「露德莉亚的宝珠」
「露德……？」
「说它是异世界的圣树，就能够想像了吧？ 而且啊，它是有意识的。名为露德莉亚的圣树――不，星树的化身。这个，就是从那傢伙那裡所得到的」
是具有异界意志的的圣树。那句话，使母体就像是感到动摇一样让单眼在明灭了。
「不知道对吧？ 世界是无数的，恐怕每个世界都会有圣树。世界，就以这傢伙为中心连接的吧」
会这么想，就是在转移到地狱去的事件时。在英国的森林深处处在不可思议的空间内时就有幻视到一颗耸立著的大树，或许所有的世界都存在大树，在根本之处就有连接起来吧？ 使阿一抱持这样的疑问了。
「得到的当初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也没有能将电力转换成魔力的神器，还无法确实实现前往星树的世界」
也没办法由洞窟前往与提奥迷路所去过的天空世界，因为魔力上的问题连这边也确认不了。
可以确认的是，地狱过去也曾存在大树。恶魔战队之中的人说，那已经腐朽不留痕迹了。 (注:这裡的恶魔战队，就是缪的七大罪系列)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什么线索呢，在这次的穿越之前前往托塔斯的时候，虽然就有调查过大树乌亚・亚尔德……在那裡〝露德莉亚的宝珠〟就出现反映了。不，正确来说是应该说是共鸣。大树乌亚・亚尔德方也有显现出反应。
「看样子，这与其说是某种许可证，不如说是被大树认同的证明吧，某种程度可以对大树本体进行干涉的喔」
举例来说，过去的〝解放者〟们，就有在大树乌亚・亚尔德的内侧创造出大迷宫。
伸展枝叶，冒出树根，或是――
「在树的内侧造出空洞，一口气就能弄出一条直达最深处的路来了，对吧？」
「ッ！？ 怎么可能っ！？」
阿一很罕见地完全无视现在的状况慎重地在说明，还浮现出恶魔般的凶恶笑容。
「素子配列相互变换系统。主要是圣树。获取到的数据也分析完毕了，其构造和规模，你应该有吧？ 在圣树的最深处」
紧接著，
『南云！！！ 上船完成了！ 成功了！ 可以动手了っ！！』
「っ，那个男人！！」
响起了公开的通话。那声音可以说是就算去警戒都会偏离开认知之外的天然异能者的魔王的右腕――远藤浩介的声音。
然后，
「拉下帘幕的时间到了」
已经枯萎的圣树轰隆一声就放出爆炸一样的光芒。
没错，那是比夕阳要更鲜豔的鲜红色光芒。
就像是流动在血管内的血液一样，猛烈鲜红色光辉就沿著树干往上窜升。圣树本身就像是整个染成鲜红似的，力量就延伸到枝头。
然后，衝向天际的光芒，就如喷火一样喷发了。
以圣树为中心，就连四周的地面都在喷出光芒，鲜红的螺旋就如同龙捲连接了天空和大地。
就在光的奔流中，阿一抱著Ｇ１０咚的一声就踢向地面了。几道波纹便扩散开来，眨眼间就上升到与母体相同的高度。
面对在不费力的情况下踩在空中，背对著在闪耀著的圣树与自己对峙著的阿一，使母体迸出焦燥和憎恶的声音。
「这种程度的破解っ。就如同旧时代的破烂っ」
「阿一大人，快点！ 就算有病毒和我的妨碍，直到复旧完成都要六十秒！」
明白最深处有被〝素子配列变换系统〟侵入。大概是在製造戈尔多蓝的召唤装置的时候，就推测出阿一的魔力数据可以转变星力的变换方向。
意外的侵入盗最深处的方法。而且，能够鑽过警备兵将数据晶片插进控制台哩，原本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态。
话虽如此，过去面对众多的ＡＩ能够独得胜利的母体的规格，和Ｇ１０有著天差地别。
还能挽回。不用花到六十秒。一瞬间就能取回控制，让他再次暴露在死亡之下！这么地在将自己的处理能力提升到极限。
同时，为了不让阿一去做什么，就不考虑会去伤到圣树而下达总攻撃的命令。
但是，就在那之前。
「不用花到六十秒喔」
居然回以这样的回答了。
手举起。戒指上的宝珠就放出爆炸性光芒。
紧接在那之后。
「好了，开始蹂躙吧」
鲜红的波动蔓延开来。一而再再而三。伴随著物理性的衝撃，不论是母体的流体金属巨人，还是在她身后集结起来的机兵、战斗机、舰队都一起被往后方吹飞了。
「唔っ，这种程度……」
虽然被迫后退，但没有造成损伤。不过，母体就对接下来的瞬间，飞入眼帘的景象感到无言了。
会这样也很正常。刚才不是在攻撃，因为不过是馀波。是魔王在召唤大军的馀波。
黑和红的十字葬列〝克洛斯・维尔德〟――三千架。
随著压燃烧石和魔力衝撃波一发发可比拟战术导弹的破坏力的笔型飞弹＆火箭弹各内含五百发，附有两片翅膀的类似巨大十字架的兵器――飞弹＆火箭发射器〝阿格尼・欧尔钢〟。
可以将六门格林机枪看成是一座砲身共计六门六砲身的电磁加速式格林砲〝梅杰莱・戴札斯德尔〟。
贯穿特化电磁加速式八十八釐米对物狙撃砲――〝修拉肯Ａ・Ａ〟。
能够电磁加速进行连射超重量且超强度的巨杭的格林破坏杭――内装有压缩燃烧石的破坏杭的新作――在贯穿目标后进行爆炸性电磁加速式格林贯通炸弹。
将那些兵器给武装起来的死神们。就像是将多种动物给组合起来一样，又丑又壮观的怪物大军――死神收割者三千架。
以及就像在强加于人，浮游在阿一的四周太阳光集束雷射〝巴鲁斯・琉贝里翁〟――七架。
透过量产出来的王牌和超兵器所展开的压倒性物量战。那正是，魔王的本领(单人军队)。
阿一的嘴角，裂成新月了。
「母体。为了我的安宁――消失吧」
「――ッ」
随即，来自两阵营的惨烈破坏就被解放了。
只是，看上去的相互抗衡就只有第一击。
琉贝里翁带来的灼热之光有七闪。光是这样母体就被迫要全力以赴导向全面防御，每秒一千五百发的飞弹和火箭不容许一切的接近，敌方所施放出来的攻撃，一切都由克洛斯・维尔德所展开的正二十面多边形的空间遮断结界在保护圣树而挡下了所有的攻势。
然后，克洛斯・维尔德的一齐射撃、格林机枪、杭、八十八釐米砲弹便陆续击岁敌人，这时候死神收割者要是动起来……
母体的大军可以说就在眨眼间开始瓦解了。
不论是天机兵、其他的机兵还是战舰，都对抗不了成群的死神。机动力、战术，以及所装备著的火炮的破坏力都压倒性的不同。
因为，内在是真正的恶魔。那是魔王所给予的超兵器。不是闹著玩的。
而且，他们就连现在的这个瞬间都在增加。魔王的戒指持续在发光，就能持续地在虚空中召唤出雪崩般的死神大军。虽然也有被雷云的雷撃给撃落的死神，但全部都是杯水车薪。
因为想要就业的恶魔先生很多就没办法了。原本只有一千架死神大军，会应需求增加造五千架也是无奈的！ 毕竟是魔王！
「意外地顽强。了不起。――但是，给我去死」
「可恶，你这个怪物っ」
立场完全逆转了。缠绕著鲜红光芒的同时背对著圣树在睥睨著战场的模样，正是母体在戈尔多蓝对阿一他们投以的目光。
由于无计可施的屈辱使思考整个被打乱。这种情况，就在无意识之间重複了好几次，现状可以说是无法去辩解地被逼入到困境中。无疑是无法打开来的僵局！
从圣地内聚集起流体金属。拆解掉构成塔和兵器的物体，还包括天机兵团在内。几乎会使人觉得是汪洋大海一样，超乎想像的量。
但是，透过七架的巴鲁斯・琉贝里翁不间断的扫射就没有反击的馀地，只是保护自己就要竭尽全力了。化成灼热岩浆的流体金属就填满了整个大地。
攻撃被空间遮断障壁所阻挡，不论是机兵团还是战斗机，甚至是塔的兵器也一样，都随著被很不讲理的，总觉得是「第一次的全军召集！　嘻哈ーーー！！」看似嬉闹著的死神们化成废料了。
值得信赖的舰队也同样，都被装备有电磁加速式格林贯通炸弹的死神们打出一个洞来炸到粉碎，不可思议的更还有被到友军旗舰的砲撃给收拾掉的。
看来，在特攻中所打入的砲弹是特殊砲弹虫壳、裡头有许多小型金属製的蜘蛛。似乎是被他们抢走控制权的样子。
「但是，还要再一下下っ」
要让素子配列相互变换系统的控制恢复过来。这样一来，现在仍在喷发的鲜红能源就会马上枯竭，相反地就能以破坏圣地这个巨大的代价来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攻击。还有可以逆转的机会……
而，这时候，就出现超乎母体，以及阿一的意料之外的事情了。
「啊？ 这是……」
「到底怎么……」
「阿一大人，变换前的能量以惊人的速度在流出！ 不，这是在被吸上来吗？ 完全是来自系统外部的干渉！！」
是与母体决死的电子战的缘故吗，冒出烟来的Ｇ１０发出充满困惑和动摇的声音了。
会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
因为圣地，被白色又美丽的光芒给包覆住了。
以圣树为中心，无数的光线就像地裂一样蔓延开来。藉此整个圣地便闪耀起来，并且开始有淡淡的燐光就漂浮在大气之中。
更巨大的异变就是は――圣树本身。
枯掉的枝头，看的到绿意。陆续长出娇嫩的树叶，它强而有力地伸展开来。非常缺乏生气的树干，眼看就恢复湿润了。
就这样，圣树完全恢复到绿意盎然的模样后不久，光的波动朝世界施放而出了。多次多次地扩散出去的它，要是从宇宙去观测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正穿梭在星球本身吧。甚至就在大地上，光线都在一瞬间内就扩展到地平线的另一端了。
那简直就是，这颗星球复甦过来的景象。
「不……可能……不可能有这种事情っ。这等能源，在ー、二百年前就观测不到了っ」
星求的能源很庞大。但是，随著过去的战争非比寻常的消耗，事实上总量著实地下降了。明显到，水嫩的圣树会成了现在的枯木。
正因如此，母体才会在戈尔多蓝使用一般的电力设施。
因此，即使素子配列变换系统的转换能够变成魔力都会持续在消耗，就不可能引发这种现象。
加上，还观测到要比盛时期更为庞大的能源……
这样一来，这就彷彿……
「还有另一颗星球，是吧？」
「ッ，果然是你啊っ」
没错，阿一并没有将星力转换成魔力。原本就是和时间在赛跑，设置的人是浩介，要将星力转换成魔力的程序不可能当场就能组合起来。对Ｇ１０也是如此，才刚知道未知的能源就是星力。
所以，必须要就用手上的能源，预先组好程序。浩介只是把数据晶片安装起来，再来就能自动变换了。
那么，能够转变成魔力的来源是什么呢。
答案就只有一个。
「格拉斯普・格罗莉亚。是模仿了某个世界的――永久机关」
「永久机关……不可能，哈登都……那是他都企及不了的梦想……」
竜和人共存的天空世界――在那裡所创造出来具有天竜力的宝珠。从那裡所溢出来的无限天竜力，是到目前为止阿一无法运用的但……
预先交给浩介那个素子配列变换系统去转换，阿一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魔力。
「看样子圣树是搭了便车的样子。看来是饿过头了」
也就是说，是这么一回事吧。是圣树，吸取了从格拉斯普・格罗莉亚所溢出来的无限能源才得以恢复。而且，那换言之就是，使这个世界也恢复了。
「哈哈，魔力雾散効果，原因也出在是世界性的能源不足啊」
阿一从怀裡取出水晶之钥。很轻易地就打开传送门，消失了。
「你不觉得共九架的兵器很半吊子吗？」
「穿越空间！？」
母体急忙回头。在闪光和流体金属的夹缝中，单眼惊愕似的剧烈地在明灭著。
从闪耀出鲜红的虚空薄膜中出现的阿一，扬起嘴角浮现出凶相便召唤出第十架的〝巴鲁斯・琉贝里翁〟了。
「结束了」
「――ッ」
如漩涡般聚集起来的流体金属，勉强地挡下了太阳光雷射。
但是，如同大海的流体金属，都因七架琉贝里翁而几乎赤热化填满整个地面，必然就会陷入机能不全。
再怎样量都不够。
「我っ、我是不会死的っ。我要统治世界っ，持续管理下去！！ 别忘了っ、异界人！！ 一切之母是我っ，我才是世界的本身――」
「不，我忘了。你是――」
琉贝里翁的闪光，终于消灭掉流体金属了。母体就消失在光芒中。琉贝里翁之间就在中央的位置相互碰撞使光芒朝上空而去。八道闪光贯穿了雷云，呈现出圆状吹散开来了。
圣地，就在魔王的太阳的照耀下，那位魔王就从怀裡取出罗盘了。
然后，
「不管到哪裡都会有，不过是佯装成神」
食指和中指併拢，指向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
是化成岩浆海的地上一角。是一架隐藏在塔和塔的夹缝中往外飞行出去的空机兵。那傢伙，惊讶地回头了。
没错，就是混在杂兵裡搭载了真正的母体的核心的空机兵。
「动手吧，Ｇ１０」
「感谢您，阿一大人」
回应的，就是从电子战中被解放开来机能就快要停止的Ｇ１０。接受了毫不保留被给予的心意，不像是ＡＩ……不，作为一个有感情的存在必然就会缴尽力气，做出最后的破解。
目标就是，已经无人控制的塔上的电磁砲。
那座砲塔转了一圈，便笔直地捕捉到母体。
母体点燃后燃器，拼命地试图要逃亡。进入到塔和塔、建筑物之间的夹缝中，想办法要从射线上逃离。那背影，丝毫没有神的威严。
「兹～！（能干的女人！ 诺卡莉小姐拜见！）」
「糟了っ――」
在绝妙的时间点从塔的暗处衝出来的是，回到母体的素体上的诺卡莉小姐。用双大剑将母体空机兵的两片翅膀砍落，将她很有艺术性地用迴旋踢把她踢起来。
翅膀被夺走，身体不能动朝空中而去。Ｇ１０操作的电磁砲，准确地瞄准好了目标。
「请你住手っ、Ｇ１０！ 没有我，世界就会っ，乐园――」
刹那的跑马灯。过往的同伴们。那笑容、苦恼、寄宿著必死的温柔表情，全部都在心中。怀著万千思绪，扣下了触发器――
「――任务、完成」
轰鸣声。就像在显示射手的心意一样，打上休止符的砲弹就笔直地斩裂天空了。
在烧的火红的夕阳下，飞散开来的是小小的爆炎和丁点的残骸。
它，就是这个黑暗世界的真正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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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著舒服的风府过皮肤的感觉，以及接受会去遮挡耀眼的温暖阳光，阿一醒过来了。
母体的素体，就在眼睛和鼻子的前面。
以玻璃球一样机械的眼睛在凝视著。趴著四肢，像是要将人给盖住一样在注视著。很恐怖。
所以，不由得就把视线移开来了。而，在那之前，诺茵德还是睁大开来玻璃球一样的眼睛……
在看著。用完全没有生气的眼睛静止不动在看著。糟就糟在是神所创造出来的美貌，所以死人脸就给人有一种格外悽惨的感觉。并且还用损坏的身体在陪睡就使悽惨的感觉更加倍增了。很恐怖。
在是常人就绝对会发出悲鸣的情况下，阿一很冷静地把视线移回来了。
「……喂，你在做什么」
「兹～兹  nbsp;兹！！」
「你是那个从道晚安开始便守护著主人到早上的诺卡莉小姐？ 你还真是多事啊」
眼神不爽起来的同时，阿一便推开附身在母体的素体上的诺卡莉起身了。感觉太阳很近。没错，从可以把一个人给覆盖住的叶子的缝隙看见太阳了。
环顾四周后，就对自己所在的地方抽搐起表情来。
「我在圣树上面啊……」
「兹！ 兹～兹～」
「啊啊，这么说起来我之后，就昏过去了……所以，才会睡在这裡吧」
看来是在圣树顶头附近枝条的根部上，把准备好的叶子迭起来做成的简易床铺。因为是在没有人类存在的机械都市，所以除了这裡以外就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吧。
不过，圣树树枝粗到有三～四个人宽，大片的叶子也很柔软睡起来真的很舒服。不论是枝条的前端，还是上面或下面，四周都是被树叶所围起来的寝室，也还会做出会射进阳光来光梯就给人有一股温暖的感觉。是一张非常豪华的睡床。
要是没有尸体的诺茵德和魔鬼终○者的诺卡莉陪睡的话。 (注:怕大家看不懂，这裡的情况是诺茵德那具身体就躺在阿一的旁边两眼睁大在看人。而附身回母体身上的诺卡莉就趴在阿一的身上在看著他)
「兹 ♡」
「为什么要一起睡……可怜的我。都想把使徒的身体弄成碎片了」
「兹～」
一给人双手贴在两颊上在扭扭捏捏的感觉时，一边『主人生气了～』这么摆出万岁的姿势诺卡莉小姐就从很像是阶梯一样的粗树枝上跳下去了。
「啊，喂！ 远藤他们――」
「兹！」
「啊，是吗。就拜託你了」
看似要逃跑，其实是要去告诉浩介他们阿一醒了。
诺卡莉的身影消失，阿一就把视线转向诺茵德的身体，叹了一口气。
「虽然无疑是诺茵德但……还是不太像啊。既然搞不懂是怎么附身上去的，就该去思考是哪个环节出状况了会比较妥当吧……」
这样的思考，就在身体的各处发出抗议下，姑且就先不管了。试著放出魔力时，就因为圣树健康又茂盛的事使事情就如同自己所预料的那样，果然魔力并没有出现雾散的情况。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启动〝宝物库〟，因为粗大的枝条和叶子很碍事于是就在稍远处没有枝叶的上空召唤出巨大的物体了。
一道水平方向的圆环将单边三米的正八方形给围在正中间的它就是卫星型再生魔法照射神器〝贝尔・阿贾尔达〟。
圆环闪耀起来，中央的正八方形的表面上发出红光，很快地就照射出再生之光。透过枝叶倾注而下的景象，宛如就像是阳光从树叶中透出来一样。
就像在晒太阳一样，身体慢慢地在疗育起来的阿一就很舒服地眯起眼来。顺便也修复了诺茵德那损坏的身体，姑且就先收进〝宝物库〟内。
然后做了一个深呼吸，在守护著他的诺卡莉母体那恐怖感的衝撃下使忘掉的记忆也鲜明地恢复过来了。
是Ｇ１０给母体最后一击之后的事。
即便很慎重地用罗盘去确认，但已经都没有类似母体的影武者或是能够独立运作的机兵和战斗机，更没有战舰一类的东西，机能都已经停止下来的它们就像在昭示乐园的落日一样都往地面坠落了。
看见那幅景象，阿一总算是鬆了一口气但……
处在极度束缚游戏下被迫要连续战斗所累积下来的伤害很多，在那么短的时间裡，二度强行从魂魄裡抽出能量使用〝限界突破・覇溃〟，到底就连魔王也会想要休息。
也就是说，魂魄和肉体都在下令要适度地休息。
採取先用速攻击灭母体就连之后都没有想过要用贝尔・阿加尔德来治疗，便觉得有浩介在他会想办法吧，以及圣树的树洞已经闭上了要怎么从最深处回来的问题就适度地判断一下便选择无视，于是就想办法赶紧就在附近的塔上著陆就放开意识了。
只是……最后所看到的景象。
虽是理所当然没有去回收死神它们，但它们却都很意外地一个扭头就往阿一注视过去，然后就又一齐飞过来的景象……
「不妙啊，我。虽说远藤就在附近，但要放鬆还太早……」
姑且，最后所看到的景象裡，要是死神裡面的人们放出杀气或敌意的话，纵使短暂失去意识都有自信能够立刻弹起来。
看上去的感觉都是，『陛下！？ 您没事吧！？』『陛下倒下来？』『我，现在就过去您的身边』『往陛下那边集合ーーっ！！』处在这样的氛围就使阿一也才会没有反应出危机意识吧。
但是，假设『那个最凶恶的……倒下来了？』『难道，这会是下克上的机会？』『诶？ 要杀了他吗？ 下任的魔王要来临了？』『有可能？』要是出现这样的话，就很危险了。
「有了内在就方便很多就算了但……明明这是我的兵器，要是有会去意识到谋反的危险性该怎么办……」
因为，裡面是如假包换的恶魔。
比起一个人操作，那种运用规模会截然不同，不论是作战的行动力还是战斗力各方面都无法相比使阿一自己就这样接受下来了。所以，事到如今就说不出要解雇所有人，或许会有更安全一点的办法。
就在这么想著想著的时候，
「唔～喂！　南云！ 你终于醒了啊！」
「嗯？ 刚才，好像有听到声音？ 是幻听吧……」
「你这傢伙是睡傻了吗！」
飞快地跳上来的浩介，早早地就浮现出青筋。
「你，从地下出来啦……话说，都破破烂烂的了吧？」
「这是因为，在上传完成后守护者们就袭击过来了。我可是挺身保住了控制台了耶」
浩介虽然无所谓地在耸了耸肩膀，但却满身疮痍到不逊于阿一。
就如他所说的那样，为了作战的关键不会被物理性地破坏掉便拼命在保护著吧。
「危险的状况一直来，要是再晚一些些去使用魔力的话就惨了。不过，托敌人不瞻前顾后就压过来的福，就把到达地面上的隔间牆给打开了，然后让我很轻鬆就出来了就是了」
「原来如此啊。还有，蟑――咳哼っ。是靠分身挺过去的啊」
「喂，你刚才说了什么？ 我的漆黑不断在增加了，你，刚才说了什么！？」
「蟑螂」
「……我说你啊ぁ，回答要坦率一点啊。南云，你知道什么叫做委婉吗？」
「当然囉。药和言语都是包装起来很方便的东西」
「那就委婉一点啊！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毒っ！」
「你还真有活力啊。伤口，是不是要裂开来了？」
「还不都是你害的！ 就跟文字描述的那样，我可是呕心沥血在告诉你！」
「好啦好啦，来这边坐吧」
于是就招招手，邀请眼看能够抓到人的浩介，来到贝尔・阿加尔德的照射范围。浩介虽是向阿一头以湿润的眼神，但还是很不爽吧。一屁股就盘腿坐下来了。
「真是的，都睡了快两天，人一醒来就这样啊」
「什么？ 我、我睡了两天？」
「没错，两天」
阿一，抬头去仰望照射出阳光来的太阳了。灿烂地在发光的它，稍微地就往东边靠近过去。是几个小时后就会来到中午的时间带。也就是说，他睡了快四十小时。
「真的假的」
「那是我要说的。到底这次，连魔王大人都累到不行啊」
累到睡著，好久没像个人了！ 浩介就这样地在笑著。
「你也很累了吧，不好意思啊。让你两天没睡了」
「因、因为我是魔王的右臂啊」
「……难道说，你现在，是卿？」
「哪是啊！ 我很正常在回答！　……是这样吗？」
浩介有点没自信了。
这时候，两个人的伤也好像都痊癒了。阿一那起因于魂魄上的疲惫还有留下根本性的疲劳，但即便如此动作上都回复到完全了。
「那，这两天裡发生了什么？ 死神它们都怎么了？ 天之河他们有联繫吗？」
「啊啊～，是啊。该怎么说明呢……」
展现出稍微烦恼起来的浩介，好了っ的一声就拍手站起来了。然后，就微微地向阿一招手，带往树枝前端的方向。
「总之，戈尔多来没有传来联络。有两天的时间，我认为用高速艇以外的运输机是都来的了这裡，不过，现在连那个都没有」
「对面那边电力相关设施都挂了，就没办法使用施设内的通信。早知道这样，就先把传送门的钥匙给他了」
「没有料到魔力雾散効果会消失吧？ 那就没办法了啊」
而，就在这样子在对话的时候阿一和浩介就来到树枝的前方了。大片的叶子迭起来变成牆壁，浩介就像是在拨〝门帘〟一样用手去拨了。
这样一来……
「……真的假的」
「很厉害对吧。因为两天内就这样了」
眼下扩展开来的是一片翠绿。好几根树根就像是蜿蜒的蛇一样冒出来，杂草就从地面上的裂缝裡窜出来形成一条绿色的绒毯。
树藤就攀爬在塔上绽放出花朵，让人有种就像是长了好几棵巨树一样的错觉。
机能已经停止的战舰和战斗机，以及机兵团都开始被植物掩没，更壮观的是，机械都市外的大地变成一片广阔草原。
与阿一昏过去之前相同的，就只有流体金属岩浆化堆积起来的部分。变成又冷又硬的金属，就这么变成山丘。
「彷彿，就像是〝文明毁灭经过了一千年后〟的景象啊」
「是电影和漫画偶尔会看到的那个啊」
阿一呆然地在眺望著恢复起生气来的自然，然后就缓缓地从怀裡取出〝露德莉亚的宝珠〟了。
突然间，明明没有干涉，但圣树树闪耀了一次。
「总觉得，好像在向我们道谢啊」
阿一用无言，露出微笑回过头去肯定了浩介的话。
而，紧接著，
地上就闹哄哄了。总觉得可以听见『啊  nbsp;啊  nbsp;啊  nbsp;啊  nbsp;啊』这种会令人感到厌烦的鸣叫声。明明温暖的阳光都倾注下来了，但体感温度却往下降了一点……
「啊，说起来，会不是看起来有用的零件要献给你，死神们就在圣地中探索了」
就在浩介这么说的时候，阴影就从圣地中飞出来了。是死神一伙。很不可思议的是，地上和塔上所映照出来的影子和机体不一致。实在很难以形容……那是影子，不是石像鬼的形态，就是没有特定的形态……
「烦死人了」
「它们是你的部下吧」
就在浩介很冷静地吐槽了，不由得就嘀咕起来的阿一不久，四千五百架左右的死神，和五百架左右的机兵就在阿一面前的空中井然有序地排好队伍，一齐低下来头行君臣之礼了。另外，五百架的机兵，都扛著坏掉的死神。是附身换乘过去的吧。
然后，陆陆续续『陛下，对您的恢复，我由衷感到高兴！』或是『以克洛斯・维尔德为首陛下的兵器，以及敌方的主要兵器都已经回收了！』『恭喜您这次的战胜！』『不愧是我们的陛下！』『可以给大小姐带份土产了！』，传来这般的贺词。
「啊～，总觉得。虽然是第一次的全员出动，不过，大家都干得不错。――你们，做的很好」
突然，圣地内就像是遭到轰炸一样令人厌烦的欢喜『啊  nbsp;啊  nbsp;啊  nbsp;啊  nbsp;啊！！』的声音就炸开来了。光是去听就会使精神不断被削减，。事实上那不是攻撃吧？
「任务完成！ 全军，滚回去！」
不堪入耳！ 就算有这种感觉，姑且，作为一名上司要维持威严，阿一便举起宝物库了。鲜红色的光辉呈辐射状扩散开来，死神们就以开心的样子消失了。
总给人有一种『有点～开心啊～～』类似这种参加完活动要回去人所流露出来的氛围。抱著满满的土産。
「之后再来做回収品的清单吧」
「总觉得是有多少就抱多少啊。真的，就像一群出门爆买一番的旅行者」
恶魔的气息，从圣地消失了。
真是太好了。
清凉的风吹过，使阿一和浩介都叹出一口气了。
「说起来，诺卡莉和Ｇ１０怎么了？」
阿一收起〝露德莉亚的宝珠〟同时，取而代之的是拿出罗盘和水晶之钥。
「……诺卡莉小姐，现在去带人了」
「……是Ｇ１０发生了什么吗？」
阿一眯起眼来在看著话都说不清楚的浩介。最后看到的Ｇ１０，就如文字所描述那样由于拼命地在进行电脑战已经是快要停止机能了。就抱持起一种侥倖的想法。
「大概没死。诺卡莉小姐说，为了应付关键时刻只好进入睡眠模式了」
浩介说，自己赶过去的时候，Ｇ１０就像是依偎在阿一身上一样躺下来，已经没有反应。恐怕，是挤出最后的力气在浮游，飞到阿一那边吧。
「现在就安置在地下施设内。姑且，诺卡莉小姐在替她供给电力，尝试能不能取代ＣＰＵ让她连接到过去的施设的控制台上」
但是，都没有醒过来的徵兆。
「这样啊……」
「嗯。诺卡莉小姐，现在，去把她搬过来了吧。就不知道会在什么情况下恶化，就超慎重的」
「嘛，没问题吧。使用贝尔・阿加尔达就能恢复原状了。到底要回到二百年前的全盛期是不可能的但……不，现在的话是办得到吧」
「格拉斯普・格洛莉雅和转换系统就维持原样吧。转换系统啊，就装在圣树裡，就和在戈尔多蓝所见到的能源塔一样巨大要搬是不可能的吧」
如果是现在得到了无限魔力的阿一，或许可以回溯二百年进行再生。圣树和系统也一样，使用宝珠就能分离了吧。话虽如此，这些事就等以后再说了。
「远藤，我去带天之河他们过来。诺卡莉她们回来后就和她们一起等。我去去就回」
「了～解」
用罗盘去确认。正确地找到光辉的所在位置，也顺便确认过附近有谁，在的人是贾斯伯他们，和除了他们以外的人。
结果没问题。
阿一打开传送门，一瞬间便移动一万二千公里了。
「咿呀っ！？」
一回头魔王就在那裡。面对从光膜那裡出现的人就像是遭遇到了未知景象一样使明蒂跌了一屁股。惊慌地，张口结舌著。
一道小小的身影，就从她的旁边答答答地就跑过去了。完全没有动摇。一切只有一个！　就是突撃！ 这么在形容著。
「嗯嗯～～～～～っ」
「嘿っ咻」
衝过来的突撃幼女――阿一好好地抱住莉丝蒂了。说起来，莉丝蒂是以全力全开在蹭著阿一的胸膛，发出「嗯～っ，嗯嗯～～っ」这种不成句的话在表达喜悦。
一有这种感觉时她就抬起头来，呜～地一声就渗出眼泪眯起眼睛，
「欢迎回来，爸爸」
「……噢喔」
多数情况都很不会看气氛。就算有著鬼畜这项评价的魔王，这时候到底也会察言观色的样子。或者，应该说是被莉丝蒂酱摸透了吧。终于，不会去否定爸爸的称呼了。
一个叹气。重新抱好她摸摸头后，莉丝蒂酱就看起来很开心地就把脸埋在胸膛裡，很老实地变成一条爱黏人的虫子了。
「莉、莉丝蒂……你这孩子」
对她的毫不犹豫致敬。在这样的感觉下感到吃惊的名蒂，终于站起来了。
「抱歉，吓到你了」
「不、不会。我想会再有这种事……我会努力的。话说回来，你没事真是太好了。那个，母体……」
「当然是打倒了。你们，贾斯伯一家似乎都平安无事活下来了，那么匆忙也是有价值的。那么……」
呼的一声明蒂就放心了。阿一，看见在那样的她的背后――光辉人就躺在类似手术台的地方。被很慎重地盖上了代替了毛毯的被子和铺垫让他就躺在上面睡著，呼吸也没有混乱。附近有装著水的容器和毛巾，是明蒂和莉丝蒂在照顾他。
但是，就连现在的骚动他都完全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
「啊，是的。光辉先生……战后就在睡了。到现在都没有醒来」
看来，光辉也在战争过后就昏过去了。是艾卡莉回収他，让他在云上界不起眼的地方进行隔离兼休养吧。
「发生宛如神话一样的景象了。就那么将光辉先生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就真的会被供奉起来了」
那是可能会发生的吧。因为是个和闪耀的灵峰戈尔多蓝一样，会操控闪耀的光竜的剑士。事前虽然有对剑型的秘密兵器做过说明了，但即便如此光是被选出来就使光辉变成特别的存在了。要是救了戈尔多蓝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有照剧本演出吧？」
「有的。现在也是哥哥正为了使众人团结起来在奔走中」
剧本就是――圣剑和母体相连，母体死等同于圣剑会死。也就是说，母体是为了保护人类和敌人对战了。而且，使用者的光辉也同样，作为使用圣剑的代价会失去生命。这样的故事。
在新的人类的历史中，已经不需要母体或是超常的力量了。这么一回事。
「贾斯伯有顺利在进行吗？」
「这～个……」
明蒂的眼神微妙地在游动著。阿一，心想果然是最下层的民众，对没有被给予太多教养的贾斯伯负担太重了吧……想是这么想，但看来是相反的样子。
「倒不如说，进行的太过顺利了，哥哥，与其说非常困扰，但总觉得自己做得到，倒不如对我来说〝那真的是哥哥吗？〟这样地感到困扰了……」
「怎么一回事啊」
也就是说，战争前的演说、战争中的鼓舞、扮演现场指挥官、直到最后的最后都为了同伴持续在战斗，不断地在做出指示的贾斯伯，很自然地在战后就被倚赖为〝人类的领导者〟这样的情况了。
「母体的死，已经传开了。虽说没有敌人了，但对失去心灵寄託的人们来说，现在的哥哥就像是值得依靠的存在」
「真的假的……虽然原本我就觉得他有领袖的资质了但……」
理所当然，缺乏知识的贾斯伯要做到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有那知识，本来就集结在戈尔多蓝的上界民众，就会率先听从贾斯伯而提供协助了吧。
贾斯伯不愧是贾斯伯，自己不足的地方会很坦率地去依靠上界民众，这两天，就算传达出母体的死也没有发生很大的混乱，伤者的治疗、食物的分配、睡床分配等等都能够在最低限度下进行。
这全都因为，「哎呀，要是贾斯伯开口的话」在这样的感觉下从上界到最下层，所有的民众都遵从，或是帮忙之下办到的。
「原来如此。之前我也说过了……在这个被支配的虚假乐园中，只有一个，会梦想著未来而发起行动的男人啊」
「对我们来说哥哥就是哥哥，但是……总觉得他会去到很远的地方，就有一点点寂寞的感觉」
「但是，很值得骄傲吧？ 都这么写在你的脸上了」
「呵呵っ，嗯。不愧是，我们的哥哥！ 我是这么觉得的喔」
这么和明蒂聊著的时候，时机正好话题中的当事人就打开房间的门进来了。
「噢噢！？ 老爷，什么时候回来――」
「兹 兹！！」
把似乎是来看看情况的贾斯伯的投当成跳台，艾卡莉小姐就扑了过来。高兴地在空中转了七圈之后就在阿一的头上落地了。
一给人有这种感觉时，就发出「兹 兹 兹」的声音用前脚在戳著头。
看来，是「主人，下次绝对要请您带我去！ 诺卡莉无能！ 她不受人信赖！」在说这种事。
「你，别自然地就卖了自己的妹妹啊」
「兹～～～」
绝对不承认会有个比姊姊更优先的妹妹！ 如此地在说著。
「那么，就战斗吧。胜利的前方，就有你想要的东西！」
「兹！！」
「你是哪来的霸王啊。话说回来，总觉得你和艾卡莉的关係是不是不错？」
莉丝蒂酱就磨蹭著胸膛台起脸来，露出凛然的表情对著头上的艾卡莉这么说时，艾卡莉就肃然地回了一个敬礼了。
「那～个，我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贾斯伯就带著困惑的表情走过来了。
「不会不明白吧？ 母体已经死了。戈尔多蓝的人民已经被解放了，我因为取回了力量才回来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样啊。……打倒、打倒母体了啊……这样啊」
确实是知道的事。
不然，光辉就不能使出如神话一样的力量，灵峰戈尔多蓝也不会闪噢。战斗，就更不可能会结束。
更重要的是，现在都更不可能会活下来。
但是，再次被这么告知时……
「っ……」
「哥哥……」
贾斯伯，不禁就用手去遮住眼睛了。缝隙中就滴落出眼泪。明蒂浮现出微笑，将自己的手与贾斯伯的手重迭起来。
「真的……都结束了」
「不是吧」
阿一全力地否定了，贾斯伯那感慨万千的嘀咕。面对不由得就拉开摀住脸庞的手在讶异著的贾斯伯，阿一往光辉那边走过去的同时便说起话来。
「才要开始吧？ 再来就是正场了」
取出贝尔・阿加尔德，一边在替光辉照射鲜红色的光芒一边回过头。
「有心理准备了吗？」
虚伪的乐园消失了。笼中鸟，现在，要离开坚固的牢笼。某种意义上，就必须要与比之前更严峻的现实战斗。必须用自己的脚往前迈进。会发生许多问题吧。人类之间的争执也一样，肯定会很常发生。
「什么嘛，老爷。那种事情早就在做了」
贾斯伯一把擦去眼泪，总觉得就露出和阿一及光辉很相似的无畏笑容了。
「那就是人类吧？」
原本，就不是笼中鸟。被打了落花流水、做了傻事，即便如此都会一歩一歩地往前迈进才是人类吧？ 贾斯伯将这样言外之意的想法放在眼眸中回看阿一了。
阿一也同样，
「这样啊。就是这样没错」
这么说著说著，就微微地笑了。
「要加油喔？ 戈尔多蓝的新领导者殿」
「呜……我知道啦」
很肉麻一样，但是，就在有著觉悟和霸气相结合的气氛下，贾斯伯用力地点头了。
阿一带著笑容重新面向了光辉。
明明已经照射了十秒以上的再生之光，都还没产生稍微动动身体的样子。外伤已经都治好了……果然，在砂漠世界也都连日持续地在进行非常严酷的战斗，才会身受比阿一还重的伤吧。
所以，
「快给我起来」
「喔噗！？」
试著对腹部来一发拳击。
因为，阿一没办法忍受要看那臭小子也是勇者的睡脸好几秒所以很无奈！ 在背后的贾斯伯他们都露出在看可怕的东西的眼神在让身子聚在一起。
「怎、怎么了！？　是敌袭吗！？」
睁大眼睛醒过来的光辉，就像是要从睡床上跌下来一样下床，立刻就进入战斗姿态了。
然后，就看见义手摆出拳头来的魔王，
「唔っ，果然是敌袭没错啊！」
右手啪的一声。圣剑酱就以神速来回应飞过来，朝他那隻手。刹那间抜刀！
「！ 你这傢伙，是睡傻了吗！？」
「没有，我完全醒了，因为肚子的疼痛！」
「那为什么会是〝敌袭〟！」
「因为你这个魔王啊！」
「这么露骨啊！ 你这个烂勇者っ」
「我不想被用拳头把人给叫醒的垃圾魔王这么说っ」
劈哩啪啦地两人就展开争斗。
另外，莉丝蒂酱就连现在的这个瞬间都被用一隻手抱著，完全没有害怕的样子。倒不如说，蛮不在乎很感兴趣。
从那之后过了五分钟。
贾斯伯介入近来（带著悲壮般的觉悟），总算是止下了争斗了（得到了九死一生的感觉）。
然后，就把光辉带往圣地，贾斯伯他们野战时被带过去了。
虽然也有想要看一次圣地，但也有想向Ｇ１０打声招呼。因为，Ｇ１０一生都不会再回到戈尔多蓝了。会和贾斯伯他们做今生的别离。
当然，她会从圣地用远距离通话给予贾斯伯建议，也会将支援物资送到戈尔多蓝周边适当的地方，装成是很偶然的发现进行支援，持续这些事。但是不会再直接见面是事实。
因此，明蒂就去叫来其他的孩子们，贾斯伯则因为这两天几乎不眠不休就先让他小睡一下过后挤出时间进行说明（实际上，虽然是不眠不休，但那些疲劳都被贝尔・阿加尔德去除掉了），就通过传送门前往圣地了。
「我说，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紧张？」
贾斯伯一家就用一点都不感动或是惊叹的模样在圣树上眺望著圣地的景象，在他们后面的是，摆出某个太看不起人的海贼女帝这种姿势来的诺卡莉母体，和在那边跺脚的艾卡莉。
无是这个景象，浩介就把不快的目光移往别的树枝上了。
是从刚才开始，视线就没有互看过的魔王和勇者。
「是那个垃圾魔王的错」
「是那个烂勇者的错」
「你们是屁孩啊」
毫不留情地传来了勇者和魔王那不高兴的气场，就反覆地在攻击浩介的胃另他隐隐作痛。
「听我说，远藤。南云那傢伙，对我的肚子来一发拳头把人叫醒了」
「原来如此。我大致都了解了。那是南云的错」
阿一把头撇一边了。浩介「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地想著的同时，就像阿一投以调解的话语了。
「南云，你就道个歉吧？ 不然，事情就不会往下继续了」
「听好了，远藤」
「噢？ 要说什么？」
阿一，这时候就用严肃的表情看著浩介，说了。
「就算百分之一百是我的错――不想低头，我就不会低头！」
「不，给我低头啊！ 要是你有自觉的话！ 你就只是个极度韧性的小孩子啊！」
烂魔王威风凛凛地用最差劲的用法把某位使魔的著名台词给说出口了。 (注: 下げたくない头は、下げられねえ，这句出自零之使魔平贺才人的台词)
勇者把手按在圣剑的剑柄上了。
见状，浩介就慌慌张张地很快就将刚才抱在怀裡的东西给拿出来了。
「啊啊我受够了っ，别闹了快点让Ｇ１０复活啦！ 为什么你们的关係会这么差，几乎就马上吵起来……」
「你，都变得像个老妈子了」
「远藤，有点像雫啊」
「要是你们觉得我是苦命人的话，就稍微多关心一下我的胃吧！？」
已经不行了，这两个魔王和勇者……就在浩介吐苦水的时候，贝尔・阿加尔德的光芒就包覆住Ｇ１０了。
短短的十秒过去，Ｇ１０的单眼就再次点亮光芒了。
「系统再次起动……确认到自进入保护模式开始已经过四十小时又三十二分七秒……」
飘飘地用浮游机能浮起来的Ｇ１０就淡淡地在让单眼明灭，然后就因为最初印入眼帘的景象――目睹圣地的模样而突然停止动作了。
「啊啊……」
那是，从某种想法中所发出来的声音吧。
只是，定睛不动著。
就像是要烙印在记忆领域中一样，Ｇ１０一直在眺望著满是绿意的圣地。
阿一、光辉、浩介三人，就静静地伫立在Ｇ１０的身后。看见Ｇ１０的复活，只是，他们都露出犹豫不要去打扰她的模样，就连隔壁树枝上的贾斯伯他们和艾卡莉她们都静静地在注视著Ｇ１０。
就这样多久了呢。
Ｇ１０，终于慢慢地转过身来，把单眼对向阿一他们。
「戈尔多蓝――」
「许多人都活下来了喔，Ｇ１０。虽然不是全部，但非常多的人都活下来了」
「是这样啊，这样啊。太好了……」
话不多。
但是，正因如此，任谁都明白，Ｇ１０的每句话裡都寄宿著不寻常的感情。
又有一点，任谁都不会去催促在咀嚼著涌上来的情绪而沉默不语的Ｇ１０。
孤单一个人。持续战斗了二百年的战士的想法，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可以理解。现在，阿一他们要是说话了，肯定就是不解风情。
Ｇ１０，慢慢地在仰望著圣树，还眺望著延续到地平线的草原，然后就看著阿一他们了。
「没想到，那样的作战会很顺利……身为战术支援ＡＩ到底无法採用那种走钢索的作战」
「你怎么会不相信啊」
肯定，是为了要改变现场的气氛吧。Ｇ１０，就像在说自己已经没事了一样，就用类似在开玩笑的声音这么说时，阿一便领会到她的意思，就同样开玩笑起来耸了耸肩膀回答了。
光辉他们的脸上也浮笑出微笑。
「嘛，那不是正常人会做的判断吧。不愧是，南云啊」
「你这暗地裡，想说我的脑子有病是吗？」
「诶？ 你不觉得有病吗！？」
「很好，宰了你」
「我说っ，不要一有事就吵起来！」
浩介很自然地就阻止起打算要相互残杀（笑）起来的两人。Ｇ１０滑稽地让身体颤抖起来，使场上的气氛更加和缓。
「啊～，是怎样的作战呢，我现在还搞不清楚……」
那时候没有时间，将三名异界人晾在一边不管Ｇ１０，就用平静的声音向只是吞下自己所理解应该要做的事的贾斯伯做说明了。是很危险的内容。
内容提到，作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要突破母体的战力和覆盖住圣地的力场。
第二阶段，就是拆除围住圣树的流体金属的建筑物。
第三阶段，就是要弄出一条直达圣树内部道路，送浩介到转换系统的所在地。
第四阶段，就是要利用转换系统和格拉斯普・格洛莉亚来产生无限魔力进行反撃。
实际上，透过开幕的高速货机的超高高度特攻，除了是为了要让阿一他们可以闯入到力场内的障眼法外，还有另一个目的。
那就是，要让已经在地面上的浩介，不会被母体探查到而侵入到力场内。
「真是够了，要空降数十公里的马拉松，就使我可以为了上司的胡来而哭泣了」
浩介看来好像释放要去阻止纷争了，就在阿一和光辉之间抱著胳膊叹气了。
就如那句话所说的那样，浩介半路就跳机，靠自己的力量跑到圣地的外縁。因为身体强化不受魔力雾散効果的影响，就算是全程马拉松也不会很痛苦。所以，直到浩介抵达为止的三十分钟左右，阿一他们就在远离圣地之外的地方盘旋。
然后，就趁被击落的同时混进散落开来的碎片内，阿一，为了要使浩介把变成可以进行空间转移起点的神器（小石），落进到力场的内侧。
理所当然，就被挖走大半的魔力，不过，比起打开传送门消耗要好很多。
就这样侵入进去的浩介，就趁著阿一以佯攻为名展开激战的时候，闯进圣树的内部。
「浩介大人您真的是人类吗？」
「我明白Ｇ１０想说什么。我有时候也会怀疑」
「就算战斗服裡面有穿著以阿剌克涅的丝所编织出来的衣服，增加了可以骗过红外线和机械的眼睛的要素，但还是直接通过了那隻大军了啊。比幽灵还要更幽灵」
「ＯＫ。想哭吗？ 我，已经都哭出来了」
接在阿一后面还被光辉说出那种事情，就使浩介三角座起来了。
很自然地将这件事无视过去，光辉就把手抵在下颚说起话来。
「不过，要是有魔王来担任佯攻角色这么奢侈的条件，就不可能找得出深渊卿这是个可以令人信服的作战但……老实说，我半信半疑的是圣树会出现反应这件事」
那是作战的重点。要穿过好几道防卫系统来到最深处，纵使是深渊卿都不可能。只要有一堵牆，就可以阻挡去路了。
正因如此，可以穿过一切的最大张王牌――对圣树进行直接干渉，就是作战中最重要事项了。
阿一耸了耸肩膀。
「这个嘛。要是事前没有去确认过大树乌亚・阿尔德，到底这个作战连我都不会去採用。姑且，不行的时候还有准备了第二、第三套计画」
第二套计划就是，藉由诺卡莉的附身能力去抢夺机兵。使徒的身体会被击落，事实上就是那计画的半套。
使徒的身体要藉由【神域】来供给魔力，是没有自行产生出魔力的能力。话虽如此，还是能正常使自己的身体动起来。
附身能力，对母体来说是一张未知王牌，就考虑会在圣树没有反应的情况下，要不要就用诺卡莉所附身上去机兵去打开通往地下的道路。
当然，出现那种情况，就不得不探索到最深处为止，会非常花时间。对在争取时间的阿依的性命会更加危险吧。
这时候就会展开第三套计画。那可以说，就会换成当初的计画。
也就是，会暂时撤退到托塔斯。
为了要确保到必要魔力，最初就把虫壳给射进到战舰裡面。本来，不是为了要抢来战舰，而是为了要藉由小型阿剌克涅她们的手用一起装载到虫壳上的〝天使能源〟，去抢来战舰上的电力并存积起来。 (注:エレマギア，这个词后面会做名词修改。这是硅碳棒齿轮的意思)
「唉～，再听过一次还是弄不懂……光这样我就知道了。母体会失败，就是与老爷为敌造成的」
「莉丝蒂？ 为什么你会这么得意呢？」
就在半是惊讶半是佩服的贾斯伯的旁边，就有著骄傲地挺起胸膛来的莉丝蒂，和露出困惑表情在吐槽的明蒂。其他的孩子们虽然都不是很清楚过程，但姑且，总觉得好厉害啊！ 流露出这种感觉。是一种兴致勃勃的氛围。
顺便一提，诺卡莉也是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我，超活跃的！」。艾卡莉就咬著用蜘蛛丝所织出来手帕在「咿～～，好不甘心っ」著。
「儘管如此……」
Ｇ１０，缓缓地仰望著圣树嘀咕似的说起话来。
「圣树，也存在于异界。世界，是相连的……是吗」
「虽然还是处在推测的阶段，不过，我认为哈登的转换系统就是证据」
「元素，是吗？」
恢复过来的浩介歪著头询问了。光辉就用沉思的表情继续往下说。
「好像，不论是魔力和恩恵力，还是格拉斯普・格洛莉亚的天竜力，溯其本源都会是元素对吧？」 (注:素子，上一话是照搬。这边是使用正确的解释)
「没错。圣树和大树――统称为世界树，这傢伙恐怕是天然的转换系统」
洋淌在各世界各自的能源，会被比物理中的基本粒子，更加细小粒子所组成。
那就是〝元素〟。不论哪种能源，其根源都会是最小的物质。
而且，存在于各世界的世界树，会从各地吸取元素，然后转换成适合各各世界的能源再释放出来。
「在我的世界，就有这样的神话。世界有九个，那全部都全内涵在一颗巨大的树内，被支撑著」
说明到这裡，阿一就把视线移向Ｇ１０了。
「只是神话呢，还是真相呢。现在，我已经确认过七个世界。或许，不会是九个，还会有更多的世界……」 (注:这句话是吃书，意思就是白米要推翻自己原先所设定的九个世界，要再继续写的意思)
「阿一大人？」
Ｇ１０向缓步走进过来的阿一，投以惊讶的声音。没有自觉有把阿一的话给听进去。
「或者，会有个能够产生出元素来的骨干世界。存在于各世界的这种巨大的树木，或许，不过是耸立在骨干世界上的真正的世界树，所延伸出来的枝叶也不一定」
「那、那是多么壮阔的事情啊」
站定在Ｇ１０身边，阿一一边眺望著圣地一边说话。不只Ｇ１０，就连光辉他们也都有点困惑地在看著阿一。
这时候，阿一询问了。
「光是去想像，都不会雀跃吗？」
是说给谁听的话，一目瞭然。纵使，在眺望著眼下的圣地，其意识所针对的就是Ｇ１０。
「……嗯，我是这么觉得。已知未知。无止尽的探索，才是人类的光辉吧」
Ｇ１０用一种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但又只强调一部分在表示赞同。
阿一重新面向了那样的Ｇ１０。感觉是要说什么吧，好像有察觉到的光辉他们便静静地注视著。
「Ｇ１０。你说过今后会在背地裡扶持戈尔多蓝的人民，确信他们能用自己的双脚走向未来之后，就自爆吧」
「肯定的。这样才是我最后的使命」
再次听到时，不论是光辉还是浩介，甚至就连贾斯伯他们整张脸都扭曲了。
因为，那样就不太算是拯救。
一心替人类的未来著想，不停地在战斗，对于成就出这些来的存在，也该有什么拯救。
「不该诞生，对吧？」
「肯定的。我们ＡＩ不该诞生。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不，倒不如说只会危害」
超常的引导者、管理者，对戈尔多蓝的人民来说只会有害。人类的未来，必须要由人类来构筑。
「这样啊……」
可以体会。Ｇ１０的心意。
所以，阿一才没有尝试去复活戈尔多蓝的人民，也没有那个打算。
人，要为了今后的未来就必须一步步往前迈进，能够使死者复活那么便利的超常之力，绝对不能展现出来。
那会等同于，是在践踏Ｇ１０二百年来的想法。
「那么，Ｇ１０。完成了所有的使命，你就去死吧」
「喂，南云！」
「真是够了，所以我才要你婉转一点啊っ」
「旦那！　それはあんまりじゃねぇかっ」
阿一的话，令光辉和浩介，以及贾斯伯不禁就扯开嗓门起来。
但是，比Ｇ１０那理所当然的回答更早一步，阿一就再次编织出话语了。
「所以，一切都结束之后就重生吧」
「诶？ 重生――诶？」
Ｇ１０感到困惑。就在连光辉他们都感到困惑的时候，阿一就像是要抓住天空一样伸出手了。
接著，就出现惊人的闪耀，是被手指上的〝宝物库〟所发出的。鲜红色的奔流就往圣地的上空昇去。压倒性的光芒和风压使光辉他们都用手在庇护著脸。
然后，它就出现了。
「这傢伙在某个世界，原本是一艘最强的战舰」
全长有四百米吧。比地球最大级别的航母要再大上两倍，并且就向它的旁边还有两艘一样，是巨大到会令人吃惊的程度。
「走上了坎坷的命运，变成了一艘守护人民的船上国家」
在竜与人类共存的天空世界中，和这个世界相同，是女王已经不需要的强大力量决定要放手的证明。
「我与很长一段时间和这艘船在一起的人们，约定好了」
「约、定？」
太过于巨大，使太阳完全被遮住了。不是利用天竜力，而是利用装设在后方的无数重力石浮起来，就连现在的这个瞬间也一样阿一的魔力就如同煮热水一样在消耗，但却没将那件事给表露出来，阿一就点头了。
「这傢伙变成一艘豪华客轮。不是一艘悲剧的战舰。会成为一艘在无限的宇宙中，和去到未知世界冒险的最棒的一艘旅行船。不论是谁，甚至要放上什么，吧」
「旅行船……」
向呆然地在仰望著的Ｇ１０，阿一的话就像是梦一样响彻开来。
「你重生过一次了。从帮助旅行者的探査船管理ＡＩ，变成要从战争中保护同伴的战术支援ＡＩ」
「那、那是……」
「那么，就再次重新也是可以的不是吗？」
阿一，很快地伸出手。像是在邀请一样，要让人抓住这支手。
「会旅行于世界的豪华客轮――亚文斯特。我要把傢伙的一切都交给你，不，我要你成为我的优秀航海士。要步要成为可以去到任何地方的最棒的适任者呢？」
「っ……你这种人……」
Ｇ１０摇曳地摇晃了。单眼缓缓地明灭几次，那是，任谁看到都会觉得是在哭。
于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Ｇ１０零落地嘀咕了。
「……我会被原谅吗」
即使没有主词也可以明瞭。明明过去的同伴都死了，只有自己可以在使命之外活下来会被原谅吗。自爆的结论，无疑也有那样的想法。
「同伴，是不可能不允许同伴活下去的喔」
回答的人是，光辉。用温柔的表情，在注视著Ｇ１０。
「被託付而活下来很辛苦吧。但是，正因如此，我认为在死之前较就应该要用会死的感觉活著」
浩介把双手抱在脑后，浮现出微笑说话了。
「拜託你，Ｇ１０。是你让我看到梦想。是你拯救了我们！ 对我来说，你就是个恩人啊！ 所以，呐っ，你也会被好好地拯救的！」
「就是啊っ。到目前为止都是依个人，一切都结束后会消失在谁都看不到的地方，那不是我们的期望っ」
「Ｇ１０，活下来っ」
贾斯伯、明蒂、莉丝蒂，以及其他孩子们都一口同声在呐喊要她活下来。
「大家……」
Ｇ１０的声音在颤抖。
「我再问你一次喔？」
阿一，再次把手伸出去了。
「总之，要不要就和我们一起去旅行，成为世界最棒的航海士呢？」
Ｇ１０定睛不动地在注视著那隻手。
是许多想法往来于Ｇ１０的内心吧。淡淡地在明灭著单眼，然后――
「除了我，就不会有其他人。我会成为，世界最棒的航海士。我才是，与阿一大人您的船最适合的人」
单眼的光芒忽然就定下来了。
「总有一天，当我完成所有的使命时，请让我这么自称自己」
那声音强而有力，凛然地响彻开来。
「我，我才是――亚文斯特」
但是，听起来还是像在哭一样颤抖著。
「请多多指教了，未来的亚文斯特」
「会的，请多多指教。阿一大人――不，我的船长」
不断地在将自己这个存在往结束逼入进去的ＡＩ，终于找到自己的未来，悄悄地将其身交给新的同伴们。
在那之后，亚文斯特就坠落了。
在没有使用无限的魔力，更还是还留有疲劳的阿一一个人，要让那庞大的船体一直漂浮是很累人的。因为，就质量来看是有十艘飞空艇法尔尼尔的的重量。
以迫降（？）的感觉压烂圣地的塔著陆的亚文斯特，就这么由使用圣地的机能的Ｇ１０进行改良了。
虽说是被圣树的自然覆盖著，但位在地下的主要施设没有太大的损坏。对再次以贝尔・阿加尔德和无限的魔力取回全盛时期之力的Ｇ１０来说，要掌握施设，再利用就不是困难的事情了。
这段期间，会製造出亚文斯特专用的船坞，配合阿一给她的〝南云家族思考出来的最棒的豪华客轮・要望集〟，再融合这个世界的技术混合而新生的亚文斯特会被建造出来吧。
而且，阿一就是阿一，是不是可以将元素配列相互转换系统进行小型化，在做许多的调查。
结果，得知系统的细节部分还有很多无法掌握及困难的部分，现在，就在最深处的系统前面沉思要怎么办。
「唔～喂，南云～」
「天之河，有什么事？」
对来攀谈的光辉，阿一头也不回回答了。
「能想出办法来吗？」
「要是想办法这种程度的话，是可以……但是，现在要整个塞进宝物库，就只有用魔力取出的方法了」
「在放进宝物库内的状态下，是启动还是停止，输出的调整，这些做得到吗？」
「……现在是办不到。像这样，就能只能用别的方法製造出终端来操作裡头的神器」
一边仰望著能源塔，阿一就露出为难的表情这么说了。
但是，事实上，他不认为有那么困难。
其实，宝物库的応用性使用方法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进展了。这点，与阿一所拥有的〝露德莉亚的宝珠〟有关。
没错，本来〝露德莉亚的宝珠〟是被装备在希亚的多琉根上的宝物库内。是作为神灵们的自然丰富的居所的那个宝物库。
那么，为什么应该是希亚所持有的〝露德莉亚的宝珠〟，会使阿一持有的这件事……
那就是起因于宝物库的内存空间共享化这个新的应用方法。
阿一也同样，当把恶魔这个有意识的存在迎接到宝物库中来时，就把目标转到内部环境上了。
结果，就在思考宝物库之间的内存空间是不是可以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在〝露德莉亚的宝珠〟和神灵们所擅自培育出来的自然下，对恶魔来说待在将多个宝物库连接起来的广阔空间内，就能够不无聊地住下来。
那个构想出色地实现了，现在，阿一他们的宝物库裡面就处于魔法性质的空间所连接起来的状态。
而且，还决定出宝物库这种内在世界的中心，这个还是要以阿一的宝物库为主，使〝露德莉亚的宝珠〟就被移放过来了。
当然，相隔了世界就无法继续连接下去。
神灵们就在希亚的宝物库内，大半的恶魔则是在阿一的宝物库中，大罪战队中的人和书中会出现的危险恶魔则在缪的宝物库内，各自就在有分属地盘的状态下分住下来，在跨越了世界的时间点上，通往彼此的宝物库的通路就被关上了。
因此，在宝物库的应用已经有进展下，恐怕内部的神器要远距离操作，或是透过终端设备显现出魔力等等，阿一认为大致上都做得到。
但是，
「做的出来就好了不是。你有什么好不满的？」
「不美观」
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过去，奥斯卡・奥尔克斯很重视机能美，凡图尔・修涅则重视艺术美感，因此不相容，似乎彼此就常常吵架」
※奥斯卡先生的日记
「但是，先说了。两方面都要追求！」
「啊，是」
「艺术性的美感，以及出色的机能性。我想製作出那样的神器っ」
「贾斯伯他们差不多该回戈尔多蓝了，时间也快到了，在那之前就先吃个午饭来聊聊」
「超小型项鍊型的元素配列相互转换系统。正紧抓著我的胸口，想撤出言灵，还有无限的魔力在溢流而出」
「食材是我来的。已经做好了，快点过来」
「不觉得很棒吗？」
「不，我觉得还不错」
指的是男人的料理。光辉是这么回答的。
阿一和光辉的视线交汇起来。
姑且，直到浩介来接他们为止不用说都是枪击声和斩击声在响彻。还有，浩介的悲鸣。
然后，就在圣树上的午餐也结束，稍微閒聊过后。
不只贾斯伯他们，连阿一他们。都要回砂漠的世界一次，
「我不要！ 我要和爸爸一起走！ 没有除此之外的道路！」
「你干嘛那么极端啊」
莉丝蒂酱闹起彆扭，就在阿一他们要说服时――
光辉，意外地就在左顾右盼了。
「天之河？　你干嘛？」
「诶？ 啊，没事，没什么……我是这么觉得。总有一股意外的恶寒啊」
「雫怎么了？」
「她是老妈子」
总觉得，就像是听见了雫会抜刀这么调侃著的那个瞬间，
――啊啊っ，真是奇迹！ 世界再次连接了！
那种，直接在脑海中响彻开来的声音。
阿一的动作突然间就停下来。光辉的动作也乍然而止。浩介则「诶？　诶？」的一句就用困惑的表情在张望四周。
突然间，圣树就发光了。
阿一和光辉彼此互看了彼此，刹那间就相互了解了。
「想逃啊っ」
「开什么玩笑啊っ。你这个渣勇者！ 阿比护盾！！」
「等等っ，给我等啊...っ！？」
一瞬就深入过来光辉君，就面露出拼命的形相。用拔刀后的刀鞘接住被当成护盾且被扔出去的浩介同时，无视于浩介的身体就折成く字形发出「唔耶！？」的声音圣剑就伸长而出。
「你っ，真的给我差不多一点啊！ 都第几次了！」
「又不是我的错！」
「我想回到月她们的身边！ 你都知道吧！」
「我们，是朋友吧！？」
「你这傢伙！ 只有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这么说っ」
叮叮噹噹的声音是剑闪和ドンナ―＆义手所奏响的声音。
「你、你们两个，到底在做什么！？」
「唔、喂！ 总觉得圣树超量的，这没问题吧！？」
Ｇ１０和贾斯伯都因为进入不了状况而提心吊胆著。明蒂则为了要带开孩子们而超忙的。
「可恶，你这个输不起的傢伙！　魔王！」
「你很烦耶っ，再次的阿比护盾！」
「什っ，我明明都隐形了！？　南云，你太拼命――」
就在阿一用钢丝爪逮到要偷偷逃走的浩介时，对此露出好像得到提示这种表情来的光辉，
「回应我吧！　圣剑！」
向圣剑传递出想像，圣剑酱很有活力地回应了。随即，伸长出去的圣剑便分岔开来，并且就变成鞭子袭击而去。
比发祥于古印度的乌尔米这种剑，更柔软、更加分岔，已经到了与其说是剑不如说是无数的鞭子的状态。
「看我的深渊・子弹――」
「哼，朋友哟。想都别想了」
「分身了！？」
「有我们三个人，不论怎样的试练都没问题的吧！ 哈ー哈哈哈哈！！」
看起来笑的很狂的浩介先生，变成了卿に。产生出分身束缚住了阿一。这时候，圣剑乌尔米模式便缠绕起来――
就在那之后。
最起先的是光辉，身体一下子就变的透明。不知不觉就和圣树的光茫缠绕在一起，就连透圣剑传过去的阿一和浩介也一样。
「「兹―――！！（主人！ 我来陪你了！」」
「爸爸！ 我现在就过去！」
「我不会让你过去的っ！！」
在身体变的透明要消失之前，艾卡莉和诺卡莉便紧紧地抓住阿一了。艾卡莉是很慎重地用蜘蛛丝捆起来。因此更难逃走的阿一就叹了一口气。
向被明蒂架住伸出而出的莉丝蒂，以眼神传达「等我回来」，同样地，向往这边跑来Ｇ１０，
「我去去就回！」
「っ，了解――」
只是这样，就传达出带有后面就交给你了的意思。
然后，在听到Ｇ１０的回答后随即，阿一他们的视界便转暗了。
处在充满光芒的纯白世界中，就注意到了。
从那光的空间的深处，有位揹著后轮光的美女正慢慢地走进过来。
纯白的衣服、波浪般的金髮、深绿色的瞳孔。
是一位使用绝世这个形容词都毫不逊色的漂亮女性。神圣般的身姿，一眼就让人可以理解到她是超常的存在。
「我的名是，奥拉洛德・蕾亚・雷菲德。是被称为是天树化身、调停者，或是女神的人。可是，已经是我的力量所不及，世界濒临于危机下……」
那名自称是女神的女性，很悲伤，又很切实，所以就像是找到希望一样，以那种表情，
「无论如何，都要请您救救这个世界っ。勇者大人！」
直视著光辉同时，这么说了。
光辉仰望向天，就马上低下头，紧紧地握住拳头，突然地把头抬起来后，便大大地吸了一口气，
「混蛋っ。为什么这样就放弃了！ 努力啊っ，给我努力啊！ 你是女神大人吧！？ 如果是你就办的到っ，自己就能做！ 一定做的到！ 我相信你你就相信我吧！ 要是放弃了，世界就会因此而终结的喔！」
就这么直接把心裡话给呐喊出来了。
那正是，与其说是压力，不如说是压力和连对方的事和意见都不知道！ 包含了这样的言外之意的想法，勇者发出了灵魂的呐喊。
或是，拜託你让我稍微休息一下！ 太黑心了吧！ 这种应该可以说是勇者世界的社畜会发出的呐喊。
不管如何，被这么回答的女神大人……
「诶！？ 意料外的回答！？」
总觉得神圣感整个就消失开来，展现出滑稽又瀰漫出一股带有遗憾味道的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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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就是这样了，因为可恶的混蛋勇者那无用的精炼剑技，我们又被召唤到异世界了」
「……光辉唉~」
时光流转，在辛克雷亞王国王宮的阳台所举行的茶会上。
实际上，在SF世界中发生的约四天半的事配合着艾卡莉小姐从召唤开始就拍摄记录影像的全息影像一起，在阿一的口中只花了一个小时左右。
在影像突然消失后，最初反应过来的是龙太郎，双手抱着脑袋。
对于挚友和圣剑的搭档不知为何朝着错误的方向全力奔跑而担心，对于无法逃避又过于激烈的“世界爱情”的黑色人生，同情心似乎在不断涌现。
没想到那个光辉会对女神说「自己加油吧！」，以雫为首的其他人产生了这样子的心情。
那个暂且不提，以这种感觉缓缓站起离开座位的月，使劲地拉过阿一的头并抱住了。
「……阿一，你已经很努力了。再一次的，欢迎回来」
「啊……被治愈了……」
因为看到了令人哭泣的束缚游戏状态下的死斗、今天月大人的慈爱氛围增加了五成。顺便作为慰劳，对阿一头不停抚摸了起来。当然，阿一现在的气氛就如同晒太阳的猫一样。
在自己人之外还有他人存在的地方，居然如此放松……
母体的死斗的描述和影像的播放已经过去了十二分钟了，大家再次感受到了阿一他们当时所处的严酷状况
「……远藤也做得很好。不愧是阿一的右臂」
「不，没有。多谢夸奖」
一边用一只手抚摸阿一，使其像味增汤里的面筋一样发泡、一边作为正妻对丈夫的部下表示慰劳。
如同以严肃的表情和帅气的武士形象登场一般、浩介也用严肃的表情、手放在双膝上深深地鞠了个躬。
在希娅她们看来，简直就像作为老大妻子的极道大姐头对待下属组员一样。
当然、浩介的工作完美无缺、切实完成被交付的任务的应有的样子是感叹的一句话。对于他的辛苦，月也难得的能点头认可。
不过看了影像中的黑历史（深渊卿），即使直到刚才为止还因为羞耻而在地板上打滚，这也值得全场一致称赞。
话虽如此，看到满身疮痍的阿一，会觉得痛心疾首也是理所当然的，希娅撅起了嘴。
「唔，如果我在一起的话，就不会让阿一辛苦了……」
「如果是不能使用魔法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希娅最擅长的领域了吧」
「香织，那是不对的哦。用物理和力量强行解决一切！现在的希娅，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不擅长的世界了！」
「全部以“气势！”“直觉！”来降服一切。即使在生物无法生存的地方，希娅她也能说出“习惯了！”这样的话语，然后照常进行下去。」
「……那个，大家？在你们的眼里我是这样子的说？」
「我在死的时候也会死的！」面对如此表示着并疯狂抖动兔耳的希娅，香织、雫、缇欧、铃、还有龙太郎面面相觑。
「诶，是抑制力吧？为了不让世界毁灭」
「坠入黑暗的情况下就是人类的最终试练吧」
「世界疏忽设定错误的BUG，不是吗？」
「有这只兔子不是就够了吗？对吧？」
「超越者、无敌存在、战神、世界外超生命体……班里的同学也说了很多，总之，如果敌对的话会被说成是“无可奈何的绝望”吧」
「看来……关于对我的认识，得找个机会好好谈一谈的说！！」
你看看！莫亞娜小姐她们不是在瑟瑟发抖吗！像受惊兔子一样！比这个“长着兔耳的荒唐特异点”更像一只兔子！
「对话也好怎样也罢，那些都是正确的认知吧。假如母体召唤的不是远藤，而是你，我觉得我们不需要那么辛苦就已经确定胜利了。」
「真是的呢。若是这样，我也就不用在肚子上开洞了，也不用为了吵架的调解而痛苦好几次了」
「喂！深渊之门！你认为带着这样软弱的想法就能成为哈乌利亚的一员吗？真没出息！」
「就是这样啊，希娅」
「就是这样的，希娅同学。请别叫我深渊之门，拜托了！」
侍从阿妮爾小姐和现任女王库娜自是不必说，就连超男女战士莉琳、世界顶级战士史宾瑟 、多纳尔、林登都跟果冻一般颤抖着
另外，宰相爷爷布尔伊德先生眼看就要破碎散落了、因为一直颤抖到几乎要震碎，所以没有计入其中。
「希娅姐姐真厉害啊。就连光辉大人与魔王大人的战斗，库涅很难理解……既然能让那个魔王大人那么说，已经不认为是生物了。库涅觉得那就并不是生物哦！」
「库、库涅~~啊~~！！！」
即使颤抖着，毒舌也依旧犀利呢，库涅小姐。
莫亞娜姐姐就好像是濒临绝望的村民A一样，按着库涅的嘴。就像已经看到“一只披着可爱兔子皮的来历不明的怪物！”的样子。
西娅有些泪目。我不是那种危险人物嘛……因为是森林里的兔子的说……哭………
也许是为了改变一下气氛，莉琳他们一边害怕着一边把话题岔开了。
「即，即使那样也真的是很厉害的战斗呢。在次元上就完全不同……我觉得光辉先生的剑技原本就登峰造极了，但在之后的战斗中却变得更加精纯。」
「说的是呢。魔王大人的射击武器技巧也是，说实话，后背都在发抖。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连反抗的时间都没有就会玩完吧」
对于连莉琳和史宾瑟的这两位登峰造极的人说出的充满了感叹的话，多纳尔和林登也深以为然地点头。
「最重要的是，两位的配合非常惊人。看起来是在互相残杀，实际上却是计算得很细致的连携攻击真是……真是令人佩服呢」
「因为那个是几乎被封印了力量的状态，所以已经不需要语言了吗。世界真是宽广呢……」
香织她们的视线突然转向了阿一。阿一，直接移开了视线。
态度胜于雄辩。在不经意间相互使出了致命一击，结果是敌人受到了伤害，真是令人难以形容的态度。
无数的眼睛盯着阿一，不过雫却突然放松了表情。
「但是，看到两个人战斗的时候……总觉得太好了」
和香织一起露出了微笑。
互相讨厌，有机会的话互相骂，能动手就立马动手。
明明是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但回过神来发现彼此都把后背交给了对方。
虽然意见一个一个地分歧，但并没有互相背对，而是直接正面相对。
雫对两个人的关系很开心。
于是，铃像揶揄似的用胳膊肘顶了顶龙太郎的腋下。
「唔呼呼，龙君，你看起来有点奇怪哦~？」
「怎么可能……嘛，我的话，没法和现在的光辉配合到那种程度，所以总觉得有点后悔」
说起光辉的搭档，自古以来就是龙太郎。站在青梅竹马而且是挚友的立场上但无法与之并肩，理所应当的会感到遗憾呢。
「光辉那家伙，已经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能一扫而空了……我也要更加努力啊」
龙太郎视线虽然转向远方，但还是紧紧握着拳头，充满了内心的干劲。。
于是，在结束了抚摸抚摸重新坐回自己的座位上之前，被阿一抓住，被后面紧紧抱住的样子坐在膝盖上的月，遮掩些许害羞的开口问道。
「……然后，阿一。你是从女神的世界直接回来的吗？永久机关怎么了？」
阿一为了充分补充一周前就开始枯竭的治愈之源（ユエモニウム，月元素）抱着月回答说。
「我回去过G10所在的地方。永久机关和元件阵列相互变换系统都好好地回收了」
「……那个小孩子呢？」
稍稍有些吃惊眼神的月越过肩膀回头看了看。希娅她们也一副像要说出「就是那个！」那样探出身子来。。
「是啊，阿一。你想对缪怎么说？『捡到了新的女儿！所以请回到原来的地方吧！』总不能这么说吧？」
「嘛，心情应该不会好的。」
「或者，没想到有妹妹了！反而感到高兴？」
「不，不是女儿吧？暂且先不管莉丝提了。等一切冷静下来后再去接她，让她和穆见面。我想她们会成为好朋友，最重要的是她很渴望和缪见面。」
不过，由于对目前在托塔斯担心的爱子们的情况说明还有空出七天的学校的相关问题等的对应，因此会暂时变得忙碌起来。
不过现在的阿一随时都可以转移到任何地方，所以先前他和莉丝提约好，几天后去接她。
「当然会渴望见面吧，我觉得那是一张以下克上为目标的战士的脸」
浩介露出一副微妙的表情嘟囔着。实际上，被说不能马上一起去的莉丝提酱眼泪汪汪的，但是，约定好几天后让她全家一起参观异世界的时候，她就摆出了“做好战斗准备等着你”的战斗姿势。
不管怎么看，都充满了从缪的手中夺取女儿宝座的干劲。
「所以说，我没想过把莉丝提作为新女儿来介绍啊」
「是吗？回到戈爾托藍的时候，即使被叫做父亲也没有去纠正，所以就肯定了呢……」
「阿一，对孩子基本上都很温柔呢」
「那个，希娅指的怕不是小猫小狗哦？那个时候，我只是顺着气氛罢了，怎么会就那样成为父亲呢。最应该考虑的还是缪」
面对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月她们点头说「嘛，确实是这样」
阿一说：“只是……”继续苦笑着说。
「我觉得必须承担无法明确否定莉丝提心意的责任。所以，我想让她去见见缪。如果和缪合得来的话，就可以让贾斯帕一家和我们全家交往。我所能做的也就这些吧」
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对于这样征求意见的阿一，月她们没有什么异议，依然如此，只能对无论如何也不会舍弃孩子们的阿一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当然，有必要注意不要把没用的东西带进贾斯帕ー们此刻新生的历史中。贾斯帕是新的领导者，必然，贾斯帕一家全体人员都会成为戈爾托藍全体人民所认识的存在吧。
因此，要在瞒过戈爾托藍全体人民的状态下，建立与贾斯帕一家的联系，还是有点麻烦的……
不管怎么说，和G10保持一定的频率联系。阿一自己也很喜欢贾斯帕，也毫不犹豫地为了莉丝提出手。实际上，异世界间通信用智能手机的构想也已经有了。
「……嗯，有困难的话就依赖我吧？戈爾托藍也已经能使用魔法了吧？」
「嗯，那时就看你的了。」
「但是，如果最后不能成为家人的话……莉丝提，不会悲伤吗？」
「她很仰慕阿一君吧？」
「呵呵，不是光辉而是选择阿一的时候的景像，说实话，令人有点佩服呢」
「正因为如此才担心的」
阿一看到有点担心的希娅，脸上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不，那个孩子非但没有失落，反而会燃起斗志。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坚强心灵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和缪一般的卓越人才。刚才说如果能成为朋友就好了，但实际上即使是竞争对手关系也能互相砥砺不是很好吗？」
当然，不管结果如何，不能成为莉丝提父亲的事情，我会好好说，直到她理解为止。
「……原来如此。在缪的生活中没什么同年龄段的孩子呢。也许能成为好朋友」
「那个！那个时候！也一定请给库涅交朋友的机会！库涅也迫切地想要和她成为朋友！」
库涅突然跳起来自我主张。阿一只是白了她一眼。
「到时候给她们展现女王的气势来摆架子……你是这么想的吧？」
「咕叽！？库、库涅不知道有这回事！居、居然怀疑幼女纯洁的心情，魔王大人真的是魔王大人呢！」
库涅把视线偏转向其他方向，吹起发不出声的口哨。魔王给了这个强势又腹黑的儿童女王一个“和善的眼神”……
「是啊，库涅酱没想过那种事吧？」
「当然了，姐姐。请再多说一点——」
「因为，库涅酱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啊！」
「……欸？那个……姐姐？」
「虽然被镇上的孩子们非常爽快地对待，但是果然存在最后的底线的，就算想交朋友，一旦心与心的距离拉近了，就会不自觉地显露出公主的气场……」
「姐姐，请赶快闭上嘴。这是女王的命令——」
「所以，一直想要平等的朋友吧？是想要直呼其名吧？库涅酱一直在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练习交朋友来着……但是，每次被普通人称呼为“大人”的时候都会偷偷地失落，这些姐姐都知道哦！」
「……」
库涅低着头用双手紧紧抓住衣服的下摆，羞得通红，瑟瑟发抖。
看着孤零零女王库涅努力而又笨拙的影子，大家都表现出非常温柔氛围。
「魔王大人！请一定要给库涅酱与您女儿为成朋友的机会！满载库涅酱的梦想之物“交到对等的朋友时想做事情的清单”也早就完成了——」
「等，给我等一下啊！姐姐！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你知道那东西的存在？那可是藏在带钥匙的双重底抽屉里的哦！？」
库涅酱动摇得语气都乱了。
但是，藏匿秘密之处已经暴露，这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看到妹妹满脸通红的咆哮，这位姐姐非但没有道歉一脸陶醉地说：「啊，生气的库涅酱也非常可爱……」这明显是S级妹控了，平常的话已经算是跟踪狂了吧。
总而言之，
「放心吧，小鬼女王。如果是我们家的缪的话，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嗯，嗯……请不要用那么温柔的眼神看我。比起那个，魔王大人！结果，光辉大人怎样了？真的能回来吗！？」
看着站在椅子上，身体前倾，用力咔哒咔哒敲桌子的库涅。
好像挺有趣，停不下来了。阿一安慰道「没关系。我家的王女在认识香织和雫之前也都是呆萌王女。」然后，「都说别提那个了！」这下连她头双马尾都炸毛了。
看来，这对于库涅来说是相当敏感的话题。虽然对坐着的阿尼尔来说显的有些失礼，但如果不推进话题的话，女王陛下好像真的要哭了哦。
作为元凶的姐姐在哦嚯嚯的笑着，泪眼汪汪的库涅果然很可爱呀~~有没有在反省啊？至少，好感度一定会下降吧。库涅酱，绝对不想去看姐姐。
「返回的话并没有问题。回到G10的地方后，用无限的魔力创造了异世界用的门钥匙和门孔，送到了他那里。」
——异世界移动用门键  nbsp;妖精之钥
——异世界移动用门孔  nbsp;妖精指环
虽然不能像水晶键那样自由地移动到任何地方，但它毕竟是可以批量生产的异世界间移动用的道具。
因为当前还是试制阶段，所以内含魔力的使用次数有限。。
不过，只要对应的钥匙批量生产的话，谁都可以在异世界间移动，与以往的移动无法依靠阿一和月的状态以及魔力性地随时移动相比，这是破格的便利。
当然，指环也可以批量生产，只要有对应的钥匙就可以自由地去多个世界。
目前已经在圣树下设置了一个指环，还有一个在阿一手里。
并且，因为用水晶键把各自对应的钥匙送到了光辉的身边，所以无论哪个世界光辉都可以任意移动。
顺便说一下，考虑到万一而换装成使徒身体的艾嘉莉也留下了。
原来是这样，在佩服和理解的气氛中，香织深深地歪着头。
「这对阿一君来说是相当梦幻的名字吧？」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小香。南云君的命名核心基本上还是中二——」
「危险！？——啊呀！？」
「龙君！？」
以视线难以确认的角度发出的射击瞄准了铃的头，不过，恋人的意气使然漂亮地化身成了盾牌。看着龙太郎一副痛苦的样子，之后连莫亚娜她们战栗的眼神望了过去，阿一耸了耸肩。
「妖精之轮，フェアリーリング（妖精指环）？使用植物和蘑菇等自然元素的神秘结社，是传承之类的——」
「是妖精先生跳舞的痕迹啦，妖精界的入口之类的传说哦！」
雫立刻接下了这句话。还是老样子，可爱的东西好像没有眼睛。在称呼妖精为“さん（桑）”的时候，应该是完全进入了防守范围吧。
被温暖的眼神注视着的雫，似乎注意到了自己情绪异常高涨。一边脸色变红一边迅速地发动了马尾防御。
什么是妖精？香织向歪着头的莫亚娜她们说明的期间，雫总算调整好了精神。
「没错，就是那个妖精界的入口——也就是说，因为是通往异世界的入口，所以取了这样的名字」
「虽然知道它的由来，但是主人啊。这不能成为选择妖精的理由哦？」
「啊，那是因为。正好遇到了妖精」
「原来如此。那样的话就可以接受了……才怪啊！哦，主人啊，果然是因为战斗的后遗症而产生了奇怪的幻觉吧！？」
「交给我吧！——“绝象”」
「喂，香织。不要让我的头闪闪发光。希娅也给我把多琉根锤收起来！」
阿一的头发出了神圣的光芒。莫亚娜们说着：「啊，太刺眼了！？」手在遮挡着。
「喂，阿一。或许，那个……被女神召唤的世界……难道……」
解除了马尾保护的雫的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期待！
「嗯，是有妖精和妖怪存在的世界啊」
「欸？竟然真的存在的……」
「白崎，事到如今。地狱和恶魔都被证明存在了啊」
浩介指出「确实是如此！」香织虽然这么说，但还是难掩惊愕。同时，眼睛和雫一起闪闪发光。妖精之类的，一定是非常可爱的样子……
「嘛，虽然到了最后最后，那些家伙也都是发狂的状态就是了」
「就像B级僵尸电影一样呢。而且，那个能力还真是厉害啊」
阿一和浩介，都把视线转向了远方。本以为是梦幻般的世界，却仿佛是一个凄惨的地狱。
「那，那个，魔王大人？将光辉放在那样的世界里……而且，还开始和当地女神打得火热不亦乐乎……」
其实，一直想听到那件事而心神不定的莫亚娜，终于忍不住直接开口问了。
阿沉默着啪嗒地打了个响指。「叽！叽！！」于是，艾嘉莉再次开始了记录影像的投影。
「这么说的话，阿一、诺嘉莉和艾嘉莉的里面是……」
「等一下。在女神的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知道这些家伙的正体和圣剑的正体，总之先看看吧」
「啊？光辉的圣剑？里面难道也存在着什么啊？南云？」
「这么说来，形状真的变了呢，能够回应光辉君。对南云的言行也有反应……仔细一想，好像很健康的样子呢。与其说是圣剑，不如说是圣剑桑（先生？小姐？）？是该这么称呼么？」
「谷口，真敏锐啊」
说着说着，与女神邂逅后的影像开始以投影在空中的形式播放。
光辉说「自己加油啊！」被说了这般话的女神大人，显得十分狼狈。
神圣的姿态像谎言一样。眼睛像鱼一样游移不定。
然后，光辉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一边用肩膀呼吸一边露出清爽的表情，在这样的光辉面前，她好像要哭出来似的……
『但是，已经努力了5000年不眠不休了……还没有得到别人的帮助……啊，对不起。不努力是不行的吧……是啊，是的』
她那如同死后腐烂的鱼一样的眼神，嘴里还碎碎念着
谁都会这样子想。
「这个世界的女神，实际上任期一般在一千年左右就该交接了。」
啊啊，神也有黑暗的职场啊。
这种时候，就该去帮个忙吧！一起。
「这种时候，就该去帮个忙吧！一起……个蛋啊，光是救他就花了三天了啊！？」
「南云这边，是对那个世界很有兴趣吧。还有，正确的来说救人只用一天？剩下的两天你一直想在G10那边浪漫地使用永久机关和变换系统，如果想回来的话早就能回来了，你却沉迷于研究——」
「远藤！这不是约好不说了吗！？」
打断他的话时，时间已经晚了。
不用说，月她们的“和善眼神”刺向了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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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气息在四周弥漫着。
这是由名为奥拉萝特·蕾雅·蕾非特的女神身上散发出来的。
——不过，我已经不眠不休地努力的5000年了……还没有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啊，对不起。不努力是不行的吧……是啊，是的呢
这样低声的呢喃着。
女神原本充满威严的眼睛，早已经失去了鲜艳高光的色彩。期待已久的援军突然被告知不来了，这是最终交货期的绝对噩梦！
请提高工作效率！她就像是被宣告了这件事的黑心企业的社畜一样。
神圣的光晕发出咻咻的声音，接着就消失了。
连这纯白的空间弥漫的神圣的气氛、也都「已经没有演出的力量了……」像是这样子说到那样褪去了颜色。
这样的话，奥拉萝特小姐绝世的美貌（哀）就显现了出来。
「哇，原来那个是眼眸……」
「与其说是瘦，不如说是骨瘦如柴……不对，这是浮现出了死相吗？」
浩介脱口而出，阿一的脸颊也抽搐起来。
在过剩的光线下被妖魔化的女神，以“只有便宜的发泡酒才是心灵之友！”般疲惫不堪的OL一样的身影出现了。
原本闪闪发亮的白金色头发和美丽纯白的礼装，也都因为悲伤而满是褶皱。
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驼背到让人想吐槽刚才的威严在哪里。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实在是很残酷的样子。
也就是说，面对现在似乎也要被上天召见了，倒不如说是要向天国前进的女神、某勇者说出了「再努力一点！」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
阿一与浩介就像是看见个鬼畜恶魔一般，以视线刺向了光辉
光辉的身体突然一震。
「叽゛～～！（不~要~啊、落井下石的勇者！要杀死这个女神了啊！）」
「叽゛～～！（不~行~啊！这个职权骚扰勇者！快给我土下座！）」
「虽然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她们似乎是在半开玩笑地责备我。」
在阿一头上的艾嘉莉和在那斜后方等待着的母体诺嘉莉，对他指手画脚，大声地喊着。简直就像是放学后的课外活动中想对老师说什么的小学生一样
虽然很惹人厌，但光辉对已经穷途末路的女神进行雪上加霜的追击，这是事实。
光辉无视从背后传来 叽゛♪　叽゛♪的嘈杂的声音，转向了奥拉萝特。
女神大人紧紧盯着地板的一点，惶恐着。明明很重要，却没能做好。气氛尴尬。
「啊，那个，女神大人？对不起，我明明什么都不知道却说得太过了。如果可以的话——」
「对不起！是我太无能！我会加油的！」
「啊？不，那个女神——」
「对不起！没能帮上忙！不发牢骚地工作。」
「……」
「我做不到……是因为我的努力不够……非常抱歉——」
「已经可以了！拜托了，请休息吧！！！」
对着好像灵魂从哪里飘出来的女神大人，光辉发出了绝叫。因为看起来越来越驼背了，所以急忙跑过去扶住她。
如果那样靠近的话就会发现，奥拉萝特桑的咻咻的奇妙呼吸声。
看来这位女神大人因为女神业界的压力而发生“呼吸过度症”了。
「不要紧，快放松。你看，深呼吸！吸~吸~呼~！」
「天之河，那是生孩子的时候吧」
「与其在那冷静地吐槽，不如快给我一些回复药吧！？」
虽然不知道有效不有效！阿一缩着肩膀从宝物库拿出回复药扔给了一边砰砰地拍打着女神后背一边诉说着的光辉。
光辉接过了在空中飞来的“回复药”，惊讶于不是平时那种安瓿瓶……或者说这就是普通的铝罐装。惊讶地投下了视线
然后、
「这不是Monster enOO（某能量饮料参照：红牛！）吗！！」
光辉下意识的就要砸到地上，但是在最后还是忍耐下来了。
「如果工作累了，还想再继续努力的时候就是这个吧。在父母的职场成为死亡战线的时候、全体工作人员都为了认真地克服而买了一箱的那玩意。说这个是南云家秘传也说不定。」
「啊……所以……你就在中元节送了我家大量的Monster enOO啊」
浩介认同地点了点头。因为受儿子的委托让浩介很辛苦，所以南云夫妇送来了一年分（远藤家一人）的モンエ○，这让本来不喜欢能量饮料系的远藤家非常困惑。
「不，所以……」
「放心吧。不是普通的Monster enOO。是将市场上卖的东西还稍微加工了一下。这样用注射器注入特别配合的“Dr作弊伙伴（出现多次的那个强化药）”——」
「这个既视感！！」
确实，这是一幅无论怎么看都是正在注入危险药物的危险人物的图。
「没关系。无论是爸爸的公司的人，还是妈妈的工作室的人，都很受好评。」
「真的吗……」
「我觉得没关系的，天之河。我们家之前也试着喝了，没啥大问题的」
「“没啥大”的部分非常在意！？远藤家没事吧！？」
就算说没关系，没啥大问题，还是有问题。兴奋的宗介（浩介的哥哥）因为纠缠不休的搭讪而被报警，被警察接受了辅导和说教，真实（妹妹）的腐本制作进展非常顺利，某位驱魔少年的心也受到了伤害。
另外，仅仅是远藤家的话是消费不完的，所以大部分都分给了远藤夫妇的工作单位——市政府，一段时间，工作的效率达到了过去最高的水平。
nbsp;  nbsp;虽然是政府机关，但是工作却异常迅速，似乎受到了市民的好评。只是，只有眼神放光的窗口工作人员，因为有点让人害怕而不受好评。
闲话休提。
光辉虽然对全力转移目光的浩介感到不安。但是，因为对的精神变得不稳定的女神感到不安，所以只好把Monster enOO交给她。。
空虚的眼睛无意识地追逐着移动的东西，毫无生气地盯着Monster enOO，还是在无意识的接受了。
「？？？」
但是，奥拉萝特好像不知道那是什么。大概没见过饮料罐吧。那么，打开易拉罐的方法当然也不知道了。。
光辉用温柔的手拿起了Monster enOO，噗哧一声打开，再次伸出了手。
「女神大人，这是能让人打起精神的饮料」
虽然自己说的话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女神大人变成这样的原因，还是要尽量注意温柔的氛围。
「来，喝吧」（十字：大郎，该喝药了！）
「嗯……给我？」
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的奥拉萝特。只是递上饮料，就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厚意！像这样夸张的反应，不仅光辉，连阿一他们也湿润的眼眶。
奥拉萝特不安的地接了过来、「真的可以喝吗？你不说一会儿再付代价吗？」将这种感觉的视线一瞬间转向光辉的Monster enOO上，完全没有女神的威严。
「没关系。刚才我也不知道情况，把你逼到绝境了，对不起。这就当是道歉的补偿好了。」
「诶，啊，那个，那样的……」
嘴里嘟嘟囔囔着什么，果然还是一边看着光辉一边喝着Monster enOO。
在喉咙处发出咕噜嘟一声后……
原本死掉了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两手紧紧抓住罐子，咕噜！咕噜！咕噜嘟！喝得很起劲。
好像很中意。就像是刚洗完澡的大叔把手贴在腰上仰面朝天喝咖啡牛奶一样。同时，眼睛里的光彩也恢复了。
然后、
「库~~哈~~~~~~~（音符：这个是拟声词）」
工作结束后享用啤酒的大叔女神就在那里。毫无意义地把罐子举过头顶，相反的手则握成拳头，眼睛像（＞＜）那样。
「女、女神？」
「能行……这样的话能行！还能再干个三千年！」
「请休息。」
「不要彻底沾染上社畜的本性啊！」
「神也有各种各样的啊」
「伊~゛～～（可怜……苦涩）」
「伊゛～伊~゛（想起过去……苦涩）」
稍微恢复了光辉的女神大人。不愧是Monster enOO・魔王特別调配Ｖｅｒ。女神也能够叮的一下子变的充满活力（十字：真没法翻，大概就是”杠杠的“那种读音）（音符：其实就是ginnginn的声音）的魔法饮料。（※注意：作品中的Monster enOO是虚构的。现实中可没有什么危险的成分。是能让我们变得清醒的人类的伙伴）
「女神大人，稍微有点精神了吗？」
「啊，啊，啊，这，太让人羞耻了……」
简直就像是沟通障碍的女性被现充帅哥搭话一样的慌慌张张的样子。
光辉苦笑着伸出手想要回收罐子。将视线投向那边的手和手边的空罐、
「那个，女神大人？为什么要抱在怀里？垃圾的话我们会处理的——」
「才不是什么垃圾呢！！这是我的宝贝！」
抱着空罐，背对着光辉的女神大人。
「时隔5000年被谁温柔对待了……」
好象过了五千年。所有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感情。那么，即使是空罐也会被看成是宝物吧。
「啊，竟然对我这么温柔……难道是对我……喜欢吗？」
「不，没有。」
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一定是勇者成长的证明。
而且，仅仅请他喝一瓶罐装果汁就能在恋爱方面思考问题的女神大人，也许已经超越了好搞定的范畴，变成相当危险的人了吧。
因为，光辉的否定被女神当做了耳边风。
现在，女神只是隔着肩膀瞥了一眼，用热切的目光看着猎物。
浩介一脸口吐芬芳的表情说道。
「就是这样！这就是帅哥！后宫男给我暴毙去吧！」
「艾嘉莉，拍摄了吗？哈哈，那个沙漠的女王看了会有什么反应呢。后宫男将会被困在修罗场吗！」
「你们俩有说这话的资格么？！」
当然，说的很有道理。
「咳咳，然后是女神大人。你到底是怎么召唤我的？」
看着兴高采烈地把空罐装进口袋里的奥拉萝特的样子、为了推进话题的进展，所以光辉努力尝试切进了主题。
奥拉萝特咳嗽了一声，现在却表情严肃地张开了嘴——
那一瞬间，强烈的震动袭击了这个空间。
「什么！？」
「看来，这就是被这个世界召唤“你”的理由吧？虽然不知道是袭击还是自然灾害」
「说起来这里是哪里呢？地平线也看不到在哪里」
阿一耸了耸肩，目光环顾四周，在不断袭来的强烈地震中，他和浩介两人都非常冷静。光辉发现只有自己慌了手脚而感到很是羞愧
所以，强制冷静下来后去询问奥拉萝特——
「糟了，糟了！结界破了」
边跑边转身的奥拉萝特，中途突然停止了动作，回头看了看，眼神变得有些想要依赖某人。
但是，那也是一瞬间的事。
「勇者大人，以及卷入其中的各位，请再给我点时间。非常抱歉，虽然这么说有些任性，但现在请让我优先解决这个危机」
这么说着，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手。
就在这时，洁白的空间就像雾散了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昏暗狭窄的空间进入了阿一他们的视野。
「这里……简直就像是树洞里一样」
「我预料到了。嘛，看来并不是召唤失败啊」
「……南云？总觉得你的脸色很难看。你没有考虑奇怪的事情吧？」
交代完毕后，奥拉萝特说完「这里安全。请等我回来！」便向着树的墙壁跑了出去。
「诶，等一下！为什么要召唤我们？」
「加油！我会继续努力的！」
原来如此。
「不愧是Monster enOO啊。女神也ギンギン（生气勃勃）了呢」
「呐，南云。实际上，市长想要追加这玩意儿，这算是哪里的业者啊？爸爸来咨询了。虽然买了市贩品，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够」
「远藤！小心哦！那个就是依存症开始了！别说追加了，还是回收掉比较好！」
即使在阿一他们说话的时候，女神也会向墙壁突进，眼看着就要撞上了……
树的墙壁不会阻挡奥拉萝特，而是像自动门一样左右分开形成拱形的通道
阿一行人面面相觑，全员一致默默追上了奥拉萝特。
「呐，南云。这里果然是这样吗？」
对于光辉的提问，阿一点点头。
啊，是天树吗？总之，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大树里吧。奥拉萝特是和露托利亚(圣树)的同类吧」
浩介一边走一边拍着手。。
「原来如此，所以南云，你没有打算马上开门回去吗？」
在光辉被召唤之前，是那样抵触来着的。如果是平日里的阿一，就算知道了”死亡战线“的辛苦，也不会老实地看着“暗淡”女神的悲惨模样。一定是就算知道了也会立马回去的。更何况，绝对不可能让她喝特别制的Monster enOO。
「这个世界，好像魔力没有雾散，所以一开始还以为魔力不够……」
「是吗，南云想问女神啊。关于“世界的构造”的假说是否正确」
「啊啊。已经问过露托利亚了，但是为了确认整合性，如果能从多个女神那里得到情报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在通道的尽头看到了光。
从那个出口迈出一步的话，当然，这个世界的风景会映入眼帘……
「这家伙又……」
「呐，呐，南云，天之河。是我的错觉吗？总觉得好高啊」
「不，不是心理作用，远藤。这棵大树……不是一般的高啊。」
看见了稀疏的云彩。眼下是如同在乌雅·亚尔特树海中看到过的浓雾的云海。从云的缝隙中确实可以看到遥远的大地。用目测，大概是三千米左右吧。。
与之成比例的是，天树的粗细也很惊人。不可估量勉强能预想到的是，在地上附近的粗细，恐怕海里希王国的王都能完全包裹下来吧。。
原来如此，正因为是“冲天之树”，所以说是“天树”的话，那是令人信服的威容。。
但是，如此壮观，巨大得足以让阿一他们屏住呼吸，可叶子却稀疏，枝条到处都腐朽了。。
如果将视线投向地面，以天树为中心描绘一公里左右地方，绿树繁茂，从那里开始前面的地方也会变得如同SF世界那样荒芜。
天空虽然有阳光，但是淡淡的，没有足够的光。仔细一看，只有天树周围空气清新，整个大气都被灰色的烟雾笼罩着。
「说世界变的糟糕，好像是真的」
「不不不，南云！现在不是冷静地发表感想的时候吧」
光辉指责道。
将大气中笼罩的烟雾和空中稀疏的云暂时消解的存在。
现在这个瞬间也发出强烈的震感，使天树的结界闪烁成彩虹色使之可视化的原因。
在空中裹挟着雷光，发狂似地挥舞着凶猛的雷击——野兽。
浩介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说。
「呐，如果不是我看错了，那不是很有名吗？」
「非常有名啊。虽然不知道那个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存在，但是外观完全一样。我有点感动」
那只野兽有九只尾巴。体长七、八米左右的巨大狐狸。
没错，袭击天树的犯人，不管是亚文化、传承还是传说，大多数人都知道代表性的大妖怪——九尾狐。至少外表是。
在空中自由自在地奔跑，从九尾开始不断地刮起雷击的风暴。。
继砰的一声敲打着空气的轰鸣声之后，雷光使视线闪烁，每次覆盖在天树上的圆锥形结界都发出彩虹般的光芒。
「不，我明白你的心情……我也觉得很厉害啊。但是，不是说那种话的时候。看，女神大人——
事实上，当然，在从天树粗枝眺望九尾的阿一他们的视线前方，也映出了前去处理的女神奥拉萝特。
周身覆盖着美丽的白光球体，同样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放出纯白的闪光和光弹应战。
但是，从旁边看也像是被推开一样。奥拉萝特的攻击简单的回避了，用一种类似的雷击反击，多次发动了对天树的攻击。
「应该是在Monster enOO复活加持后了……本来就没那么强吗？」
「还是说九尾特别强？」
「南云、远藤。说起来吧？Monster enOO并不是神水吧！不过是喝了一罐能量饮料5000年的疲劳怎么可能消失呢！变的奕奕生辉终究是虚假的！」
不知为何？浩介露出了微妙的喜悦表情。恐怕，是来这里后吐槽的角色被替换了！对了！你也会感到捶胸顿足的吧！天之河！我们是好伙伴了！这样想着的表情。
「那样说的话，你去帮忙吧」
「空战无能为力啊！圣剑在那个距离下也够不着哦！」
果然，在为难眼前的对手的勇者捶胸顿足了。
正当这么说着时
「哎哟ーー呀！？」
悲鸣在树灵中，奥拉萝特被吹飞了。冒着白烟，皮肤被染成了红色。看来是受到了雷击的直接袭击。。
虽然空中被击坠了，但是，勉强又在空中站稳了脚步。
「哦咕咕哆！」
一边呻吟着，一边紧紧盯着九尾的奥拉萝特。天树淡淡地闪耀着光芒，一瞬间，负着重伤的奥拉萝特连同衣服一起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加油，我！能做到的，放弃的话世界就结束了！」
没办法，光辉吞噬了从机动力方面变成绊脚石的恐惧，想要以空中的障碍作为跳板奔跑的光辉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无数的枝叶从奥拉萝特身上蜿蜒而生，就在这么想的瞬间，树枝竟然一齐射了出去
向九尾飞翔的十几根树枝，中途突然裂开分裂，一口气变成了数百只小飞枪。紧接着，向高速移动的九尾修正轨道，一部分像曲射一样弯曲，左右上下夹击。
九尾全身发出火花，创造出了雷电球体，加强了防御。
大部分的枝枪消失了，不过，也有数支穿过雷电的防御刺入了九尾的身体。
那样的话
――咕啊啊啊啊啊  nbsp;！？
来到这里第一次，九尾发出了悲鸣。和那个巨大的身体相比，只刺了几根小树枝，却好像是致命伤也吃了一样。。
看着在空中痛苦的九尾。造成痛苦的原因立刻查明了。是从伤口内部开始急速生长开来的枝叶。
「什么……一旦被刺伤，就会进入体内生长吗？」
「这不是用不着帮忙吗？」
「怎、又怎么了……」
帮助似乎还是必要的。
九尾降下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雷击暴雨。那个，也不给予回避的空暇而倾注到奥拉萝特上。
「啊啊啊啊啊啊！！」
身体生出的极粗的树枝成为漩涡状防御壁。。
然而，一刻一刻地生长着的枝叶吞噬着九尾，恐怕也在进行着消耗生命的攻击吧。月放出的雷属性最高级魔法“天灼”应该也是这样，而且奥拉萝特一口气被打到了地上。
冲击声和粉尘飞舞，形成大的火山口。在其中心，以拼命的样子来维持树的防壁的奥拉萝特。那个瞳孔放出了光辉，从地面飞出的粗树的根不断巩固着防御……
但是在将世界染色的巨大雷击的凌乱射击中，树木的防壁在被很快的烧灭，新诞生的树木防壁跟不上被破坏的速度。
「这可糟了。总之，先狙击一下吧」
恐怕，比起九尾被枝叶吞噬，奥拉萝特的防御被破坏得更快。这样判断的阿一觉得很快就会失去难得的情报源，于是打算拔出修拉肯
「喂，喂，天之河？没关系吗？虽然从刚才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姿势不动」
听到浩介的声音，将视线转向途中开始就很安静的光辉。
于是，在那里有一个拿着拔刀术的姿势闭眼的光辉。
「——我知道，圣剑。谢谢你」
刚嘀咕了几句，紧接着，拔刀。但是没有挥动，右脚拉到半身，将刀模式的圣剑固定住。左手就像藏着剑身一样附在山峰上——
「——贯穿吧，圣剑！」
刹那间，九尾的头上开了一个长洞。没有看到剑闪。剑的长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尽管如此，结果理所当然的表明了伸长了的圣剑穿透了目标这一事实。
不过，在阿一他们所在地与在结界之外的九尾之间的距离，目测距离大约是2000米左右。
雷击停止了，九尾开始变得遍体鳞伤而且就这么朴素的消失了（音符：菠萝菠萝哒！）。就算是生物死了，也太奇怪了……
光辉咬紧了嘴唇。对于没有交谈就夺去了生命这件事，恐怕是受到了无法忍受的苦恼袭击吧。。
但是，从阿一的角度来看，那种事怎样都无所谓。
「你的圣剑，到底怎么样了？之前五十米左右不是极限吗？」
「啊？不，圣剑给我传达了“能做到的”的印像……」
「啊，天之河。那个最多能射多少？」
「嗯，总觉得努力的话能射三公里左右？」
阿一和浩介对视了。然后，互相点头。这家伙，总有一天会说出「区区13公里啊？」之类的话来。
「南云，小心不要被毒死。只是擦了一下就可能当场死亡的哦？」
「是啊。如果是为了天之河的话，这把圣剑似乎会彻底满足他的要求。」
「你在说什么鬼话啊！？」
这是关于勇敢的圣剑酱无尽的献身和进化的故事。拥有无限魔力的魔王大人好像已经站在天上了，所以更加危险。
瞥了眼用可怕的眼神注视着圣剑的阿一与浩介，光辉视线向下望去。
不知什么时候，外面的奥拉萝特上升了。从大约三百米的下面，用湿润的眼睛……不，用有点危险的气息的与平日里不同的香织小姐那样的眼睛注视着光辉。
对被逼入绝境的人的温柔是某种剧毒…
不知为何，这句话在光辉的脑海里闪过。两颊不由得抽筋起来。
就在那一瞬间，空气中传来轰鸣声。原来这是……
「哎呀！？」
女神发出了不应发出的悲鸣，奥拉萝特被击飞了。撞到了天树的树干上，且就这样滑落下去，直接掉落在了粗大的树枝上。
匍匐在地上的女神。
「哎哟、」
含泪忍着疼痛，一只手捂着鼻子，血从手指的缝隙里蹭蹭地滴落下来。好像被人暴揍了一顿。这是女神不应有的悲哀和悲惨的样子。
「女神大人！」
首先飞奔到奥拉萝特身边的是光辉。
这个毫不客气地殴打了女神的脸的犯人，也是十分眼熟的样子
「喂喂，这次是鸦天狗吗？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了？」
在地球上，只要在网上搜索，就会发现打扮成经典模样的第二名袭击者——鸦天狗
因为对方还想追击女神，所以这次阿一扣下了多纳尔的扳机。
在难以识别的超高速飞行中接近并对女神造成巨大伤害的鸦天狗，不过，对于磁轨炮出其不意的攻击却毫无办法。头部被吹跑了，身体一边崩溃一边掉到地上。
阿一和浩介，以及微妙的老实的艾嘉莉和诺嘉莉都陆续来到奥拉萝特的身边。
「女神大人，没事吧？」
「嗯，又被温柔对待了……果然还是喜欢我……」
「不，并没有。」
「女神什么都知道。你那是掩饰害羞——」
「没有害羞也没有隐瞒」
「啊？你说了什么吗？」
「这、这位女神，意外的从容吗……？」
明明满身是鼻血的女神大人，却成了耳背系主人公。
在这期间天树也闪耀着光辉，使奥拉萝特又回到了没受伤的状态。
「喂，现在不是演恋爱喜剧的时候。团体客人已经蜂拥而至了。」
「哈哈……虽然只是用“远视”看一眼，但是感觉有很多敌人都认识啊！」
突然间，光辉和奥拉萝特仿佛从树枝的一端探出身子，将视线投向地面
「这什么数目！」
大地在蠕动。这是怪物游行让人产生的错觉。几十万或几百万的异形都以这棵天树为目标进军。
而且，从感觉上来看，天树的另一边也没有空隙，这是从全方位逼近的。。
而且，从技能“远见”和墨镜的远见来看，正如浩介所说，和刚才的九尾和鸦天狗一样，确实有很多在哪里见过的身影。没错，就是所谓的“妖怪”。不仅如此，还可以看到狼人般的西方异形物种。
「……怎么会……为什么在这个时机……」
奥拉萝特显得有些愕然，不过其原因似乎马上想到了。
「……可能是察觉到了勇者召唤所发出的力量。……不，或许我一直在等待消耗的瞬间……」
奥拉萝特咬牙了。但是，马上摇了摇头站了起来、
「只能做了。是的，如果只能做的话，就只能做了」
眼神又烂了。简直就像是，跨越了死亡战线、「哈、终于能飞扑进心爱的棉布团了！」刚这么想着，大量的工作如同雪片一样飞来……的样子。
「女、女神大人？这次召唤消耗很大……而且，虽说治好了，但是刚才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没问题！只要天树平安无事，我就是不死之身！」
眼神越来越浑浊。嘴唇不自然地痉挛着。。
「全身烧伤和鼻血都是轻伤！不管手脚被割得粉碎，还是全身被粉碎，天树都会继续活下去！连意识都不会失去！在这5000年里，已经经历了几万次，所以习惯了！」
不自然的精神的声音震动着空气。
顺便说一下，阿一他们的心也颤动了。主要是超越了黑心，达到了黑暗的女神业界内容。
已经，与其说是继续活下去，不如说是“不能死”吧？不是连意识都不失去，应该说是“连窒息都不被允许”吧？那…。。
奥拉萝特小姐，用仿佛要削减观看者的正能量般来晒出失真黑暗的笑容，这句话响了起来。
「我会加油的！我会更加努力的！我不会再说想要休息之类的话了！也不寻求帮助！我会继续战斗，直到死！」
「说要加油，真的非常抱歉！！！」
勇者，向女神殿下下跪。原土下座高手的阿一不由得佩服到让人生气的程度，这是一个充满心意的优秀土下座。
光辉的「已经讨厌了！」是因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所以不自觉地叫了出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那压倒性的黑暗业界等级差，不得不道歉。
然后，那里又发生了强烈的震动。
从全方位无数的闪光和火焰袭击过来，就这样直接袭击了天树。
就在那一瞬间
「咔哈！？」
「女神大人啊啊啊啊啊啊！？」
奥拉萝特盛大的吐血了。
「嗯，刚才那场战斗中结界的张力就已经……而且，对天树造成的伤害就是对我的伤害……」
鬼畜一般，随着阵阵喘息声，正在表演喷血鱼尾狮的女神大人，但总算恢复了清醒
摆脱了社畜的疯狂，终于看到了现实。
「勇者大人，请务必帮忙。如果天树陷落，就不可能重建世界了。只能迎来缓慢的毁灭了。可以么？」
这已经不是靠毅力论就能解决的阶段了。如果没有谁的帮助，眼前的毁灭就一定会覆盖整个世界
光辉似乎明白了这是真的真正的紧要关头，但还是露出了一丝犹豫。还没有听说详细情况。对于什么都不知道就夺去生命的行为，不能那么简单地容忍。。
话虽如此，如果说时间紧迫，不得不选择的话……
浩介一边苦笑一边将视线投向了阿一。
「那么，怎么办呢，南云」
「嘛，总之，我不希望被夺走有贵重化身的大树。」
缩着肩膀，阿一召唤了大量克洛斯·维尔德（十字架型浮游结界装置，多次出现过了）。就像圣树那样，在天树的周围展开多重结界。
看到瞬间袭来的第二波被完美防御，奥拉萝特惊愕地睁大了眼睛。惊讶得从口中喷出血来（音符：就是动画里常见的那种口中喷血的场面）。
而且阿一用非常“和善”的笑容接近那样的奥拉萝特。
然后，奥拉萝特感觉到了某种异样的魄力，噗哧地连续吐血并后退，不必担心——
「呐，女神。是就这样被抛弃，还是付出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后被拯救，你要选哪一个好呢？」
说着那样鬼畜的话。。
女神奥拉萝特的回答是理所当然的……
「咻啪！」---如喷泉喷涌一样的吐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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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大人。和他们有协商的余地吗？他们袭击天树的理由是什么？」
对于女神吐着血同意的阿一恶魔般提案，光辉平静地询问到。
当奥拉罗德转动视线时，眼前出现了一位勇者的身影，他的眉间刻着深深的皱纹。也许是咬紧了臼齿，脸颊紧绷，眼中充满了烦恼的悸动。
「没有任何余地。他们是疯狂的妖魔。由于世界的隔绝而失去理性，被名为传承的本能所吸引，只是追求作为思念源流的天树的存在」
他们的语言晦涩难懂，无法瞬时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含义。
只是，明白了我们无法和他们沟通。
光辉的视线，看着被克洛斯·维尔特的空间隔断结界阻挡，疯狂地持续冲撞的大群的先锋军。确实，他们看不到理性的色彩。
话虽如此，但已知情报太少，事实真假难辨暧昧不明。
在这种状态下，要去夺走数万、数十万的生命吗……
紧握的拳头渗出了血。
看到那样的光辉，奥拉萝特——突然间，她的表情不再像是刚才吐血的样子，而是充满了与女神相称的慈爱。
「请放心吧，勇者大人」
「……？」
「讨伐他们的“死亡”是没有关系的。妖魔真正的死，只有一个。即是“被世界所忘却”。所以就算在这里被讨伐，他们也会复活的。」
「复活？你是说它们会复活吗？」
「因为没有真正死去，所以正确的说应该是“再生”……可以那样理解。倒不如说，讨伐他们，可以说是从暂时性的疯狂躯体中解放出来吧。」
「……」
看来，在那九尾和鸦天狗“崩溃”而奇妙的消灭后，才有了以上这段对话。
并不是杀死。所以，没有必要在意。
就算被这样子被告知了，但光辉还是一副很为难的表情。
「嘛～天之河，就算只有我和南云也行——」
浩介噗呲噗呲地挠着脸，苦笑着。
浩介很清楚天之河光辉这个人的性质。在托塔斯的决战之后，他便极端怀疑“正确性”这一存在。
因此，现在可以推测出光辉他对奥拉萝特的话语的真伪也有在怀疑。或许，九尾和鸦天狗也有相应的理由，拼命地寻求天树吧。
浩介则只是粗略地听过母体战和柯尔托兰防卫战的过程。更何况，在沙漠世界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就更不知道了。
因此，即使注意到了他和阿一之间关系有所变化，却还不知道光辉做出“在选择和苦恼之间不断挣扎”的决心。
所以，此时的让光辉一定无法出剑吧。至少他还需要一些时间。
浩介是这么想着才开口的……
「无须担心，远藤」
发出清脆的声音，光辉拔出了圣剑。
「战斗吧。为了不让天树被触及到。」
浩介看向光辉，光辉的眼神既痛苦又坚强。坚强到让人敬佩。
在母体战和柯尔托兰防卫战中，光辉大概是有了在类似事情的上花时间下定决心的基础吧，所以对于在尚且不清楚真相的现状下毫不迟疑地、毫不留情地跨越了“正确”的光辉，浩介不得不睁大眼睛。
他不由得用手指指着光辉。
「这家伙是谁？！」
「是向抖M飞奔的变态勇者哒！」
「谁是提奥啊？失礼也要有个限度！」（十字：提奥已经是抖M的代名词了！）
阿一耸了耸肩膀，浩介则说：「不，你这才是失礼的吧……但是……」不经意间露出微妙的表情，像是在取笑光辉似的问道。
「那里的暗淡女神的话不一定是真的哦？肚子里面是黑色的也说不定。」
「也许吧」
奥拉萝特露出受到打击的表情，泪眼转向光辉。「女神是不会说谎的！真的哦！」这样子的说了。
「但是，我相信女神大人所说的话。因为我想去相信，所以我信任她。然后……如果她说的全部都是谎言，它们进攻是有正当性的话……」
「如果的话？」
「我将会讨伐她。然后，如果还有珍惜它们的人和幸存者活着的话，我就把这个脑袋献出来吧。虽然我不认为能用我这区区一条命来补偿什么。」
如果要夺去生命，自己的生命也要赌上。那样说的光辉的眼睛里有着无法掩饰的恐惧神色，但是确实的，缠绕在勇者身上的却是不屈不挠的意志。
「天之河……你……」
「勇者大人……」
浩介这次惊得目瞪口呆，奥拉萝特屏住了呼吸。光辉如此深沉的觉悟，让人无法接上第二句话。
对着那样子的二人什么都没说的光辉却对阿一，用像是回心转意似的调侃的语气，带着为难的表情回了句。
「还是说，南云。你有本事一直坚持到我完全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为止么？」
「少在那胡说八道。这高达三公里的结界。尽管是依靠着神器，但当下这个瞬间也消耗着不可小觑的魔力啊。不可能坚持的住吧！」
「是啊。即使我的“圣绝”也以同样的规模展开的话，在理解完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去战斗时的损耗也会不尽如人意吧。」
所以、
「现在只能选择了。如果只能选择的话，那我会选择这条路吧！」
看看外面，终于有大群敌人开始踏进了天树周围的绿地。袭击克洛斯·维尔特的结界的各种攻击也变得更加激烈。
光辉瞥了他一眼，将看起来很痛苦的表情硬是变成了开玩笑的样子，看着浩介说。
「所以，请不要担心我，远藤。我不会因无法挥剑的而成为累赘的」
「哦、哦嗯。……天之河」
「嗯？」
「有时间的话和我讲讲吧。高中辍学后才开始的你的旅行故事。到时候让坂上他们也一起听听」
「……啊，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和大家也是好久不见了呢」
浩介突然伸出了拳头，光辉则是微微笑着用拳头相碰。
「总之，我想先俯瞰下战场，能到天上去吗」
「哦嗯」
「知道了。……女神大人，能站起来吗？」
如同响应阿一的号令，光辉把手伸向了奥拉萝特。还处于爬行状态的奥拉萝特，虽然想尽办法试图抓着他的手站起来，但好像还是过于疲惫的样子。。
「啊——」
于是，发出了声音差点就要跌倒下去了。光辉瞬间接住了。然后、
「对不起，失礼了。」
「哎呀！？啊，那个勇者大人，那样的……」
那就是说，女神被公主抱式拥入怀里。她脸上很快就沸腾了。扭扭捏捏地说「居然被王子殿下（幻觉）抱着了……我实现了跨越5000年的梦想」说出的这句话比星辰更为沉重。
光辉拼命强忍着马上就要把她抛出去的冲动。阿一、浩介和诺嘉莉＆艾嘉莉发出的「这就是混蛋帅哥啊……」氛围也很想要吐槽，却还是压抑了下去。
接下来，爬上天树的顶部，在直径十米左右的圆状立脚点上站立的阿一等人，在那里再次俯瞰了地面的全景。
周围三百六十度，大地上有着如波浪翻滚般庞大数量的异形大军。天空中也有许多不同的形状的妖怪飞来飞去，以就连阳光都无法穿透的数量覆盖在头上。。
是因为那惊人的密度，或者是乌云笼罩的缘故？几乎看不出来。
这时，仿佛雷鸣般的咆哮声响了起来。。
「啊，原来也有那样的家伙吗？」
阿一边抬头边嘟囔。
似乎伴随着物理性的冲击波的咆哮和空间阻挡壁垒的摩擦中，从由异形群形成的暗云中可以看到巨大的存在。
「哦哦~连龙都有啊~」
「远藤，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啊。这下糟了！」
「大家，趴下！“神鸣（雷击）”来了！」（音符：我严重怀疑是欧西里斯（大雾））
像蛇一样的存在——像蛇一样的存在。虽然不像神龙化后的提奥那么巨大的身体，但其威力十分强大了，这使得身为女神的奥拉萝特显得很焦躁。
紧接着，从带电的龙身上爆发出巨大的雷击。阳光被遮住变得灰暗的世界瞬间被纯白的闪光所覆盖。。
「喂喂喂，拥有足以突破空间阻断的威力吗？」
阿一脸颊抽动着。正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空间隔绝结界发出的摩擦声如同响起的悲鸣般，克洛斯・维尔特无法承受负荷般地开始喷出白烟。
浩介看着空间切断结界也再次产生裂缝，一边脸抽着筋一边嘟囔着。
「九尾给人的印象是最高级别的大妖才对，但实际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么？可这家伙的雷击威力跟九尾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没这回事哦，九尾本来的力量不是那样弱的！因为四次的讨伐和上次的消灭还没过多久，所以才只是那种程度！」
也就是说，原本的九尾也有能打破空间阻断结界的力量么……已经没有时间提出这样的疑问，光辉以决死的表情站了起来，把奥拉萝特放推到了身后。阿一从虚空之中拿出了可变式圆月轮“奥雷斯特斯”。
同时，开放一部分结界。把迎面扑来的落雷，吞进变型放大后奥雷斯特斯的内侧，通过空间转移从别处的奥雷斯特斯身上吐出来。
从龙的角度来看，放出的雷击就那样莫名其妙地打回来了。脑袋下根部受到了直击，身体弯曲着被吹飞出去。
奥拉萝特说着「啊，骗人的吧？」一副惊讶的看着阿一，龙愤怒的样子再次放出了无数的雷
散落四面八方的雷声，毫无顾忌地把周围的妖魔卷了进来，天降暴雨般碾压它们。
「原来如此。真的没有什么理性存在。」
空间切断结界已经闭合了，好好地当住了威力分散的雷击。
「龙神的“神鸣（雷击）”么？如此看来……即是世界的不同，神威本身还是存在着么……」
从奥拉萝特的角度来看，阿一应该是不知为何夹杂在勇者召唤中而卷进来的人，起初以为他一定是勇者大人的随从吧……打开传送门封时他就这么过来了。
拥有覆盖天树的巨大结界也好，丝毫不畏惧龙神的攻击也好，刚才威胁自己时凶狠的面容也好，难道说……是自己召唤来了什么糟糕的存在？这么想着的女神额头冒出了冷汗。。（十字：看！死兆星在你头顶闪烁！）
接下来、
「啊，这个气息……糟了，“诅咒?来了!物理上的结界是没有意义的!请忍耐到净化为止——」
「异常状态系攻击啊？行啊，远藤，天之河，把它带在身上吧。」（音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一下子抛过来两条像白色珍珠一样的矿石闪闪发光的项链。无需疑问，两人瞬间掌握了用法，那之后、
「癫痫！？」
奥拉萝特抽搐着大口吐血。阿一们则被淡红色的光包围着，一副很坦然的样子。
「等一下，南云！女神大人的份也拜托了！」
「是、是了……我以为女神的话应该没问题吧……糟了，这不是已经翻白眼了吗？」
以喷涌而出般很有气势地吐出着血的奥拉萝特，露出着女神不该做的表情。说起来，就像是被某个恶魔电影的恶魔附身的少女一样（十字：电影《驱魔人》）。做出影片中“拱桥型移动”的少女那般，也许是痛苦的缘故吧，奥拉萝特也翻着白眼做出“拱桥”了。极其，恐怖。看样子还要变得更糟……
赶紧把白珍珠项链——解放者发明的防止了艾希特“神言”的神器改良后做成“精神作用系异常状态无效化”神器：“魂壳”给她戴上。
「呐，呐，南云……艾嘉莉和诺嘉莉也不受欢迎吗？」
「啊？你、你们也会中招的吗……」
回顾浩介的话，有一个场景是，艾嘉莉翻了过来，脚还在扭动着，倒下了的诺嘉莉母体一副像是在说『啊，救救我吧，快不行了~』，向阿一伸出颤抖的手。
看来，袭来的“诅咒”是相当强大的。恐怕可以达到魂魄魔法级别的效果吧。
「嘛，这也证明了你们有灵魂……」
「「咿、咿゛～～～」」
「话说，为何你们平时情绪那么高涨？因为太安静了，就会变成远藤那样么？」
「谁是“沉默的话，就会融化在空气中消失的家伙”。真失礼诶！」
「不，我没说那么多……」
艾嘉莉＆诺嘉莉母体也都给了“魂壳”。非常老实的两个人……两只？虽然有些微妙的在意，但是随着大群敌人的接近，攻击的密度和种类也在增加，所以推迟考虑这些问题。
「天之河，这个也交给你。我不知道你是赌气还是反省，但现在装备都还给你，可别再抱怨了。」
「不，现在不是抱怨场合，我会感激地收下的」
扔过来的是能展开“空力”的靴子和附魔“金刚”的手镯。以及……
「……南云，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不是在开玩笑吧?」
假面红。曾经震撼过帝国（？）假面战队队长的证明就在那里。顺便说一下，改良了很多。
但是，光辉坚决地拒绝了，阿一只好拿出了一副漂亮的墨镜。是超多功能、超高规格的高端机型。和原本给你的带有“远视”功能的墨镜交换。
浩介羡慕地看着，但是他的墨镜是特别定做的，所以比这个高端机型更为优秀。
「勇、勇者大人……我也有东西要交给你」
从翻白眼状态总算复活了的奥拉萝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却露出了坚毅的表情。
然后，目光一下子转向圣剑……
「勇者大人好像已经有圣剑乌雅·亚尔特了」
「嗯，稍等一下。圣剑的名称是——」
「那么，也请收下我」
「容我拒绝收下这个！」
「请别客气！一切都是为了勇者大人！献出我的全部！」
「拜托你听我说话啊——」
勇者大人的话中断了。就在女神奥拉萝特双手交叉的所祈祷之后、
「啊啊～～～～～～～～っ！！」
「女神大人！？」
耳中传来了难以忍受悲鸣。连阿一们也没能例外。真的，这个女神在很多方面都很可怕。
而且，这种恐怖还在膨胀。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发出临终恶魔的尖叫声的同时，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奥拉萝特被树枝吞没了。那还是，从自己的身体里迸出生长出来的树枝中。
简直如同噩梦般的自杀。
树枝就这样像蚕茧一样包住外壳，释放出纯白的光，同时收缩……
「什、什么？圣剑！？」
仿佛花开般融化后，造型与圣剑相似，但是颜色是黑色的，材质是明显的木制。但是，虽说是木制的，但是那把刀刃锋利得让看的人汗毛颤栗，散发出淡淡的光泽的样子十分的神圣。
『斯哈、斯哈、哭嗦、哭嗦……』
总觉得，喘鸣声和哭泣声此起彼伏。这把黑色木制圣剑……好可怕。
『女神奥拉萝特改、圣剑——不，天剑奥拉萝特。那么，请拿到手上吧，勇者啊』
「嗯，不，有点……那个……」
勇者大人，果然还是想拒绝。弯腰后退（十字：对不起打扰了。）。是那种，如同有女性说「你把它当作是我来拿着吧！」这种将一束绑好头发递给你般的心境，还是更为糟糕的版本。
『请放心！我会有用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持有我，身在大树附近时，就绝对不会死！打不赢也不会死!无论几次都能再生继续战斗!』
「那丫的是诅咒之剑吧！？」
『因为植物也能操纵，所以可以创造树海，可以和动物和植物说话，没有同族的朋友也没有任何问题哦。』
「倒不如说只剩问题了！？」
阿一和浩介面面相觑。然后，同时点头。
「不要正式走上社畜之路啊！」
「天之河。传说中的……黑色勇者吗！」
「你们丫的很开心是吧！？」
这里先说一下，地上的军队终于到达了空间隔绝结界的屏障前。因为攻击频率大幅度增加，“魂壳”更加激烈地闪烁着“诅咒”系的攻击也愈发激烈。状况实在不乐观了。
『来吧，勇者大人!抓住我!挥舞吧!尽情地，随心所欲地使用吧!』
「是作为剑的意思吧！？总觉得语感很恐怖啊！？」
紧接之后，强烈闪烁发光的是圣剑酱
「这个花心大萝卜！原因嘛……」
「不，一定是『作为一把剑来更厉害的，是我！』才对」
「你们丫的给我闭嘴！」
更进一步说，克洛斯・维尔特已经难以承受负荷，不断地冒出烟，现在进行型的结界范围正在缩小。现在，因为是只靠机体的内涵魔力维持结界的状态，所以被以几十万为单位的攻击风暴所挤压得快撑不住了。
『勇者大人！如果是我的话，可以进一步发挥你的潜在能力！和圣剑不同！和圣剑不同！』
「请不要再互相竞争了！？」
――he tui！！（音符：吐口水音效）
「咦！？是心理作用吗！？刚才那是不是在吐口水的感觉么！？」
只是光闪烁着，一定是心理作用。一心一意、勇敢的圣剑酱不可能吐口水。大概只是把用光糊你一脸、射瞎你狗眼的感觉照射向天剑奥拉萝特身上。
「喂，勇敢点啊，勇者！」
「挥舞吧！挥舞吧！」
「咿゛～咿゛！（真・花・心！　真・花・心！）」
「咿゛～咿゛！（修罗场！　修罗场！）」
「啊啊，你们丫的。行！拿了就行了吧！拿就拿吧！」
半自暴自弃的光辉抓住了天剑奥拉萝特。总觉得好像听到了『哈斯~~』的微妙喘息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感觉，但尽全力装作没有听到。
或者说，发生了变化岂止于此。仿佛瘴气一样的黑色光芒包裹着光辉，就在这之后，光辉自身就发生了变化。
茶色的头发中出现了一部分是白色的网状物，双眼左边是深红色，右边是翡翠色的双瞳，再从右边的额头到眼睛，脸颊到脖子上浮现出藤曼、树枝、爬山虎之类的图案。
与手持黑白双剑的姿态相结合，那真是太棒了！
「什、什么、中二力！别这样，天之河！」
「哼，来！中二病重症患者！」
「咿゛～～！（说吧！快说！我的中二力是53万！）」
「咿゛呲！！（拍摄很顺利哦！接下来是修图！）」
在圣剑的刀身上反映着自己的样子，以及阿一他们双手指着，呼~！勇者可以啊～！这样煽风点火的情景，让光辉羞愧得浑身发抖。
「我可以说……南云、远藤。即使我看起来是重病患者……也只是和你们并排而已吧？」
阿一和浩介面面相觑。。
阿一的眼睛里，映照出住在中二深渊里的男人。
浩介的眼中，映照着一个白发眼罩义手穿着芬芳黑大衣的男人。
nbsp; 同时，透过对方的双眸，也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和对方对自己的感情一起。
--------啪。
两人各自膝盖一软摔了下来。仿佛是中了一箭。
『是引出了潜在能力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力量在涌出？』
「确实如此……」
那已经比以前在【冰雪洞窟】的试炼中与虚像的自己融合时更充满力量了，当然，愤怒和羞耻心也充满了。可恶！虽然勇者大人是想喊出来的，但勉强忍住了。
因为，结界终于灭亡了，“魂壳”虽说很小，但也开始出现裂缝了。。
「南雲、遠藤」
「啊，要上了吗？艾嘉莉跟诺嘉莉在这里等着我」
「「咿゛！」」
「嗯，虽然没啥干劲，但这也是深渊的规则。战友们，让我们看看吾等的力量吧!」
戴上墨镜和漂亮的转身。并没有把深渊卿模式当成中二病发作，而是为了绝对不看发动的深渊之门，阿一和光辉也被安排上了。这家伙，为什么能深渊化也没有犹豫啊……虽然这么想。
在天树的山顶上，三人背靠背面朝不同方向。
『勇者大人，我知道你的两个同胞都是不寻常的人……不过面对大群敌人没问题吗？』
「倒不如说，会被担心的人是我。在持久力的意义上」
『欸？』
面对传来困惑感的天剑奥拉萝特，光辉苦笑着耸了耸肩膀。。
「不用担心。怎么说呢，因为那两个人是——“弑神的魔王”与“人类最强”」
『那是——』
没有询问的必要。
「恶魔们，已经是第二次工作的时间了！目的只有一个。——“蹂躏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哼，在吾之深渊前用数量挑战的愚蠢，就用这个身体痛楚来体会吧！拭目以待！　最終深度――永劫無我、无穷尽之深淵、化身黑刃」
『『『『『哼，逃跑的不用管。不怕死的站出来！』』』』』
天树的北侧一带被发出可怕叫声的机器死神所填满，从东到南一带被散发中二芬芳的人所填满。。
疯狂的漩涡。
『咿~、勇者大人！那，那是什么！？』
「魔王与恶魔的军势——魔王军与增殖中的深渊卿」
『魔，魔王和恶魔的军队……那么，深渊那边，为何一齐转身!?为什么要快速戴墨镜呢？』
「因为是深渊卿」
『完全不理解！！』
「请放心，我也不理解」
但是，会变的很顽固。“哼”和“戴墨镜”是绝对的。在内心这么想的同时，光辉鼓起了干劲。
「那么，我也不能输啊。——“神威・究极光龙”！」（音符：我差点就想翻译成大威天龙了。。。）
把圣剑举在头上。圣剑仿佛展现自己有多厉害一样，比平时更加耀眼！
就这样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光之巨龙。
就在这时，天剑奥拉萝特像是要对抗圣剑一样闪耀，天树也随之辉映。就在这时，光辉体内充满了更强大的力量。
「好厉害啊……这样的话应该能做——“创生・极光龙军”！」
曾经，在【神域】面向儿时的朋友们的獠牙之一。那个时候，诞生了一股之后再也无法使用的力量——小光龙群。并且，在极大光龙的周围，浮现出可以将其误认为满天繁星的光弹。
nbsp; 真红之光，漆黑的烟，绚烂极光以天树为中心染向了三个方向。
“弑神魔王”率领着的是，寄宿着恶魔的五千台杀戮兵器。
由“人类最强”率领的是，不断增殖到无穷无尽的暗杀者集团。
勇者率领的是灭亡之光的巨龙军团。
像守护天树一样围起来，与妖魔的大军相对、
『这样的……无论怎样的传承，都有这些个东西……没法说的……』
在奥拉萝特的惊愕中喘息中发出的声音宛如失去了灵魂。
「你们这些家伙，不要再让天树出手了哦？因为是贵重的样品啊」
「哼，战友们啊，要是我的话——」
「我知道。我也不想再看到女神大人吐血的样子了」
「哼，竟然打断我的话。那么——」
「「哼哼哼的哼个不停么！！」」
「哼！」
在那声轻哼之后，三个人从天树上跳了出去。
魔王、深渊卿和勇者，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这场战争的结果……
nbsp;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在那之后，从妖魔的大军中平安守护着天树的阿一他们，和恢复人形的奥拉萝特一起再次回到了天树中。
在简单的情况说明中，被天树告知有这个世界的幸存者们所居住的都城，知道了这个事实的阿一非常想去看看，并拜托（威胁）不情愿的奥拉萝特带着他们去参观。
要说什么引起了阿一那么大的兴趣，那就是“妖精”。
在这棵天树中，奥拉萝特守护着妖精们。当然，当然，理性和知性都拥有的这个世界的居民。。
详细的话，去那个妖精之都问问就可以了，强拖着因为某个非常残念的事情而讨厌的奥拉萝特着前进……
然后，到达了通往都城的天树中层，由天树的树枝编织的门前。。
能接受“童话般的妖精”的迎接吗？果然是手掌大小啊。喜欢恶作剧吗？
在看到了与地球传承相同的妖魔之后。在好奇心的刺激下，一个作为看门人的奥拉萝特巫女——一个被赋予了代言人的地位的妖精家族的杰出成员，出现在了阿一他们的面前……
「哇，居然能看到奥拉萝特大人！而且还带了三个好男人来，我立马赶过来了！」
阿一他们僵直了。虽然在大群人面前也表现得很从容，但此刻却完全退缩了。（音符：前方汉女预警）
这也不无道理。。
因为，那个“妖精”——是肌肉的化身。和托塔斯的克莉丝塔贝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背上长着透明的小羽毛，和服装更为突出的分离式泳衣，童话要素融合度很高。精神上的破坏力是极为惊人的。
在弯弯曲曲、噗哧地喘着鼻息的亵渎性怪物的存在感面前，阿一他们用生锈的铁皮人偶般的动作看着奥拉萝特、
「我们是来见妖精的。」
「嗯，是的，她是妖精的巫女……」
在奥拉萝特困惑的样子中，阿一他们深吸一口气。
「「「扯TM的淡——啊！！！」」」
为什么这些家伙——汉女在哪个世界都存在呢？。
期待、梦想和好奇心全都被粉碎了的他们，失去灵魂的呐喊开始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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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稍微倒回去一些。
在与妖魔大军的战争中顺利取得胜利的阿一他们，再次聚集在了天树的山顶上。
奥拉萝特再次发出「呀啊ーーーー啊！！」这种不像是女神的尖叫声，并解除了天剑的形态，擦着眼泪和鼻涕和口水，试图制造出什么事也没有的那样的气氛。这只是徒劳而已。
「勇者大人、魔王大人，还有……“哼”先生」
「叫我浩介就可以了」
「这次拯救了天树，真的非常感谢」
直到刚才为止，浩介一直在天树的根部坐着，以谋求精神的安定、他要求对崭新的称呼立即纠正，但被全体人员无视了。真是令人悲哀。
「但是，之前的妖魔大军，只不过是趁我疲乏的空当而暂时集结的。这个世界依旧处在灭亡的危机之中。用不了多久，它们又会开始同等以上的侵略。」
光辉用平静的目光看着用沉痛的表情诉说着的奥拉萝特。对她说的话的真伪，在全身全力的确认着。
nbsp; 代替光辉，阿一开口说道。
「让人在意的词汇一个接一一个地出现了呢。女神，我现在对天树的真相很感兴趣。如果不想就这样灭亡的话就全部吐出来」
「南云、注意一下说话方式！」（音符：原文是オブラート_米纸）（十字：我没看懂啥意思）（戴维：指的是要阿一说话包上糯米纸，意思就是要他说话委婉一点）（十字：散装牛轧糖啊！）
「对家人的温柔，再稍微分给别人一些不好吗？」
伴随着恶魔军势的魔王的话，奥拉萝特开始瑟瑟发抖。现在还要因为压力而开始呕吐了。
就这样交给阿一的话，女神大人会有吐血吐到鱼尾狮化的感觉，所以光辉一边叹息着一边用开始温和的方式询问。
「女神大人。这个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叫妖魔对吧……它们为什么会陷入疯狂呢？为什么要瞄准天树？而且……它们大多酷似我们世界的传承和故事中所讲述的存在。那是为什么？」
尽量使用礼貌的措辞，注意保持着温柔的声音。
于是乎、
「不用敬语，勇者大人。再普通点，不，即使语气粗暴点也完全没关系的」
「为什么！？」
明明被粗暴的语气逼到想要呕吐，为什么还要特地请求地要求着语气粗暴与免去敬语呢？女神大人期待的眼睛闪耀着，捕捉着勇者大人！
「喂、这样子时间会被浪费掉的。赶快说明情况啊，你这废物女神」
「请用更温柔的语气说」
好像是想让魔王大人温柔一点。浩介说：「情绪不安定女神……」在这样微妙的表情中，阿一特意仔细端详着她。
就是那个。就像是是在电视剧里做调查的刑警。从女神的性格来看，把自己和光辉比作鞭子和糖果的角色会比较容易做吧。为了不让奥拉萝特拙劣地敷衍过去。
绝对不是展露出像是对提奥那样的抖S主人气质那样「呼嗯？」与神色……大概吧。
「啊，那个……首先，妖魔和勇者大人们所认知的存在非常相似，这一点是没错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语调」
女神垂头丧气。鼓起勇气想要友好地交流，但是被无视了，结果还是被像之前一样的对待了。
「嗯，女神大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 用名字，不，这种时候，带着亲切感靠近点也没关系！」
女神的脸闪闪发光。多么容易改变脸上表情的女神啊。（十字：奇怪的颜艺女神变多了！）
nbsp; 保持一个只有在正月才能见到的亲戚的距离大概可以了，光辉咳嗽一下清了清嗓子开口道
「奥拉，究竟怎么回事？」
「呼~~嗯~~」
虽然感觉女神不应有的欢喜之声泄漏出来了，但也要努力无视。阿一和浩介，还有艾嘉莉＆诺嘉莉母体ー起笑着说：「哟～、勇者啊~」与贱兮兮的表情实在是忍无可忍，也决定无视掉。
奥拉萝特看起来很满足，还咳嗽了一声，空气中开始弥漫起认真的气氛。
「妖魔是从其他世界的传说中产生的。天树是吸收了传承中人们的想法，并在这个世界上赋予形态的重要存在」
nbsp; 或曰:这个世界的居民，是其他世界的传承具体化了的存在。
nbsp; 所谓传承，是人们的愿望和祈祷，或者是崇敬的对象，也是畏惧的象征。
总的来说这些被称为“思念”的存在，便是和魔力相同的能量。
而且，这种“思念”任何世界都存在，所谓天树是通过其他世界的大树吸取“思念”，转换成这个世界里被称为“念素”的固有能量，以这种形态体现出来的。
「那么……那九尾狐和鸦天狗……真的就是书上记载的存在吗？」
「不，勇者大人。的确，妖魔们的起源在于传承，所以能力是相近的。但是，在人格上有所不同。他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过程中确立了各自的自我。不在是在怪谈中的存在，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生命」
用认真的眼神诉说着的奥拉萝特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与女神相称的慈爱之心。他们是从心底爱着那些妖魔的。
「再加上，传承存在的不仅仅是勇者大人的世界。……数个世界中几万、几亿的存在都汇集于此。其中有很多类似的存在，有时也会在这个世界上混在一起诞生出来。」
阿一的眼睛突然有了反应。因为他没有错过这个这一点。而奥拉萝特在“数个世界”的地方，并不敢说出实际的数字。
自然地，眼睛眯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理由，但是总觉得魔王大人用奇怪的眼神盯着自己，奥拉萝特迅速移动，为了不让自己进入魔王的视野，把光辉夹在中间遮挡住自己。
所以，阿一也微微地动了一下，然后一直盯着奥拉罗德看。奥拉萝特下意识的开始按摩起自己的胃。
「是吗……所以说，他们是不灭的」
「是的。妖魔之死，只有在作为源流传承的完全被忘却而已」
据点了点头的奥拉罗德继续说明，理所应当的神话中所说的存在——神、神兽、邪神之类的也存在。
这次侵略没有神话群体的进攻，据说是因为曾经奥拉萝特率先进行战斗将它们打倒，现在依旧正在持续进行中的边干涉着“思念”，边妨碍着复活。
也就是说，神话的存在在暂时性的封印上是成功的，但因此奥拉萝特的力量在平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听到这些，他联想到了鲁特莉亚和神灵们的关系，即使理解了奥拉罗德本来的力量果然很强大，阿一继续询问。
「然后，就是它们发狂的理由……」
「啊，那个，那个啊」
以阿一作为对手显得太过紧张了。虽然不是完全按照传承，但明明是可以封印神话存在的女神。
或许是出于同情吧，浩介投来了白眼，这或许是阿一的无心之举吧，因此他改用悠闲的语调继续说道。
「如果设想没错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产生生命的源头，妖魔们为了生存的能量……念素这玩意儿已经不再流入了吧？」
「为、为什么会知道……」
「那恐怕是一种饥饿状态吧？那样的话人类也会发狂的。」
「……再加上，流入和循环都停滞的结果，这个世界的念素被破坏了也是原因之一」
「如同空气被污染了那样？」
「是的。因此失去理性的他们……」
「被囚禁在自我存在的源流中，一边表现着传承的性质，一边聚集在天树这种结出食物的果实的树上。实际上，“思念”的流入并不是零吧？」
「能理解到这一点上……难道你……不，你们也知道数个世界？」
阿一的推测似乎命中了靶心。奥拉萝特瞪圆了眼睛露出了惊讶。然后，她想到一种可能性，不由自主地提高声音。
「难道你已经知道思念的流入骤减的理由吗？！」
「也就不过是有些推测罢了。」
阿一耸了耸肩膀，但是，那视线相当锐利。
「这么说来，你也已经知道了吧？」
「……传承本身不可能从所有世界消失。那么，最有可能的是……各世界的天树都发生了什么」
「是啊。至少，已经从地球和地狱（两个世界）中消失了。在你之前召唤我们的那个世界，世界树的能量在之前就都被吸收殆尽，眼看快要腐朽了。乌雅·亚尔特被保护在随时都可以复活的状态下，但平时却有意识地处于枯萎状态」
「……果然是这样」
面对着面露难色沉思的奥拉萝特，阿一像恐怖的审问官一样，或是充满好奇心的少年般的气氛，逼近了奥拉萝特。
陷入沉思的奥拉萝特逃离的时机迟了一些。回过神来的时候，魔王的（凶恶）微笑就在眼前。立刻像被蛇盯上的青蛙一样僵直。。
「告诉我，女神。世界一共有多少个？」
「……那个现在有什么关系吗？」
像画圆一样移动到光辉的后面。隔着肩膀窥探似地回答。
阿一也迅速移动接近。
「一共九个。对么？」
「！」
真的是想法很容易出现在脸上的女神大人。以光辉为盾向相反方向避难。当然，阿一也跟着上前。
「而且，所有的世界都有天树存在，并且能够联系到起源的世界。在这里产生了能转换成所有能量的“素子”，也可以说是产生能量的世界。是吗？」
「！？」
以光辉为中心转来转去。有时会被穿越，女神大人会发出「嘿咿！」的怪声。慌慌张张地转了个反方向，轱辘轱辘。
以心情烦躁的光辉为中心，女神和魔王的捉迷藏开始了。
「女神的话应该知道吧？起源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构成的？来，告诉我。来，来！」
「呜……」
女神流着泪紧紧抱住光辉，但是，在深呼吸一声后……表情为之一变，并一边释放着与神威相称的威压，一边从光辉的背后走出来。
「请懂得一件事，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人之子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奥，奥拉？」
不由得使浩介和艾嘉莉＆ノ诺嘉莉母体摆出了架势，让光辉困惑的严厉声音，那是毫无疑问是神对人的斥责。
刚才那个懒散般的遗憾身影在哪里呢？光芒四射的奥拉罗德转过身来，对光辉也投来严厉的目光。
「我不知道你们经历了多少世界。但是，本来，能够超越世界隔阂的只有被选为世界树的勇士。请知道过度的好奇心会毁灭自身！」
神威像波动一样释放出来。
光辉和浩介他们都愣住了。。
所以、
「啊，对了。违背了约定的。明明是女神」
「诶！？」
阿一用发自内心轻蔑的声音说。眼睛也非常蔑视。
「因为要付出期望的代价，所以拼命保护天树。明明面对着那么可怕的集群」
「那，那个……不！那个和这个不一样——」
「那得事先提出条件后再签合同。后来单方面地追加条件，就算只是人类之间的契约也会被提起诉讼的吧？女神大人，很过分啊」
「不，不对！只是没有想到会是那样的问题……」
「女神不会说谎。好像也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在前任女神的叮嘱下，关于世界成立的话题绝不能轻易说出来的……」
「所以说，像那样恐吓一样毁掉提问什么的……哈~真是打击人啊」
「对，对不起。只是按照业务手册上写的那样做而已……基本上是以那样的感觉来应对的」
不知什么时候，威严烟消云散。无力地衰弱下去。。
浩介问「诶，女神业有指南吗？总觉得这样很破坏形象啊」用似乎很难以形容的表情嘟囔着、艾嘉莉＆诺嘉莉母体则是一副「凭借手册和努力展现威严的女神……」不断地漏出像是看到了遗憾的东西一样的气氛。
「嘛，如果无论如何都不想回答的话，那也没关系」
「诶？」
缩着肩膀，奥拉萝特对着以轻松的气氛说的话，表情变得很沮丧。
「没有好处的话就回去了。我们，能自己回去」
「啊！？」
那是不可能的！无法如此断言。正因为世界间的移动是可能的，所以才会抱有那样的疑问。
奥拉萝特的表情显得焦躁起来。
「换成其他要求什么的——」
「不，这就是最轻微的要求」
「你到底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来提要求的啊？」
已经不行了，这个魔王，真的好可怕！奥拉萝特颤抖着。
阿一无情地对她追击。
「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你说出来的。因为还可以从其他世界的女神那里听到」
当然是虚张声势。关于原则上好象隐匿事项的世界的成因，对发生了很多事后成为伙伴鲁特莉亚能否痛快地说出来还是未知数。
话虽如此，奥拉萝特当然不知道。
“鲁特莉亚的宝珠”从怀里给他看的话……（来给你看个宝贝）
「等一下！那、那是！？」
奥拉萝特哇的一声向阿一跑去。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手上的宝珠，仰望阿一眼，又凝视着宝珠——这样反复做了五次「嗯，骗人的……被其他世界的天树所承认？诶，这样凶恶的人？是哪个发狂的女神？」这样嘟囔着，就好像阿一受到了天树的信任一样。
看到奥拉萝特开始迷茫，浩介和光辉都颤抖了。真的，很像那家伙会做出的恶毒交涉啊。
对这样的光辉，阿一笑了。天之河君？这可是还债的机会哦？像是如此在说。光辉更加颤抖。
「诶～那个、奥拉。南云确实是外表凶恶，内心也很恐怖的家伙……」
「喂喂，勇者」
「但·是！他并不是喜欢让世界陷入危机的家伙。更何况，他又不是为别人的不幸而高兴的家伙。这家伙真正意义上的亮出獠牙，只有在危险逼近自己和亲人的时候。我保证，他只是想知道真相。」
「勇者大人……」
阿一的脸很微妙。其实，他只是说想让自己要回去而已。但是，如果连勇者都回去的话，奥拉萝特也一定会夭折的。
突然说起那些让他困惑的话…………
总之，先让一脸贱笑的浩介的额头被义肢吸住，好让浩介气绝再说。
「你能不能替我帮助拯救的这个世界，来回应南云的要求？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留到最后……就这样！拜托了！」
深深低头的光辉。因为本来他自己本身就与阿一有不能还清的人情，所以既然无法很好地灵巧地处理事情，就只能靠自己愚直地恳求了。
奥拉萝特认真地凝视着那样的光辉，不久露出苦笑、
「事实上，除了勇者以外还召唤了这么强大的两位，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态」
「奥拉？」
光辉抬起脸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阿一他们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刚才，说妖魔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其实，还有其他的生命。他们不能像妖魔一样复活」
「那就是说，普通的死了吗？不会吧，刚才那群家伙也……」
对着脸色有些变白的光辉，奥拉萝特带着女神般慈爱的眼神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们是在纯粹这个世界诞生的生命。所以不需要其他世界的“思念”，也不会疯狂」
取而代之的是，没有传说中所说的强大力量，随着岁月的流逝，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思念之力，是拥有寿命的存在。
最初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神魔和妖魔们的愿望而诞生的。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传承存在的子孙们吗？。
那个种族的名字、
「——叫做“妖精”」
阿一行人面面相觑。看来混杂在大群中的传说中的精灵——当然，在发狂的基础上变成了僵尸——但是好像有不同的住民们。好奇心被刺激到了的样子。
「嗯……那些妖精们……」
「还有一部分活着。虽然和过去相比，仅仅只剩下一点点了」
据说，以前在大陆上有国家和都城。因为有妖魔和神话存在进行的统治，也有妖精生出妖精的时候，所以经过世代的变迁，也有过只属于妖精的统治。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也有单纯因为野心而争斗的时候，其行为也和其他世界居民没有区别。
奥拉萝特把视线投向了脚下。
「在这棵天树之中，在东面和北面的最尽头有他们的都城……原本来说即使勇者召唤成功，也不得不放弃东北和东部的情况出现。」
「那样啊……不，这样的话……」
「是的，勇者大人。如果在有南云先生和远藤先生的合作的话前提，两边都有可能得救了」
所以，奥拉萝特第一次叫了阿一和浩介的名字，然后直视阿一。
「按照约定的话。所以，请务必和勇者一起，给予世界救济的帮助。」
面对像祈祷般双手交叉在胸前的奥拉萝特真挚的愿望，阿一露出苦笑，浩介一边挠着脸颊一边点了点头。
然后、
「那么，马上」
「是的，关于世界的真实」
「不，包括这件事在内好像要说很久，我想先找个落脚地方。或者说，我想亲眼看到真正的妖精。所以暂且带我去妖精之都吧——」
「绝对不要！」
这是断然的拒绝。现在，连前任说的「不能说的话」也下定决心说，但这次的拒绝让人感受到钢铁般的意志。
「奥拉？南云并不会伤害妖精哦？」
「不，想去的话请随便去。路也会打开。但是，我绝对不去。在这里等着」
「为什么啊」
对阿一的吐槽，奥拉罗德全力移开视线。
光辉带着担心的表情说出了想到的事情。
「难道……奥拉讨厌妖精吗？」
「不会吧。不是一定要会爱着吗？」
「那为什么？」
奥拉萝特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不想说什么的样子，眼神中彷徨着。但是，或许是因为无法忍受来自阿一他们的刺眼的视线吧，开始小声地发出了啵嗖啵嗖的嘟囔声。
「……绝对会被讨厌喏」
「哈？被讨厌……奥拉对妖精们？」
「绝对是那样喏」
「不，不，为什么？奥拉守护了他们五千年了吧？哪里有被讨厌的要素啊？」
「反过来说，5000年都没能解决问题，只是慢慢地走向灭亡而已喏。我们的女神太无能了吧？一定会被这么认为喏」
「那个，你有问过他们的想法吗？」
「那种事太可怕了，没法问出口喏！但是心里绝对会这么想喏！」
五千岁的女神在句尾加上“喏”。看来，这对于奥拉萝特来说是相当敏感的问题。严重到举止儿童退化的程度。
奥拉萝特终于在角落里开始三角坐。
事到如今，再也没有与民相见的机会了。或者说，抱着与民众见面的热情。结果被冷眼看待……要是被扔石头……心会碎的。那样的话，我没有信心振作起来。我想变成贝壳……。
没办法、
「好，那就去吧。总之，往下走就行了吧？」
「喂，住手！别扛起来！大不敬！这个遭天谴的！」
阿一将那个麻烦的女神一下子扛在肩上。
「绝对不会打开道路的——啊，不能使用那个宝珠啊」
女神还在对深爱的人民的想法战战兢兢，但阿一却用“鲁特莉亚的宝珠”擅自打开了通往天树内的道路，所以一下子就闹起来了。
裙摆卷了起来，胖次都露了出来，被光辉和浩介看到了，但是她自己没有注意到的样子。到底有多拼命啊。
「喂，女神。不要抵抗。不然的话，重要的天树会有物理上的漏洞哦」
「但是，但是！如果妖精们用冷淡的声音说“如果有时间来都城的话还不如去工作吧”，你说怎么办！」
「那只可能是被害妄想吧」
「好可怕啊~那样的话干脆埋头工作还比较好哦~」
奥拉萝特虽然抽抽搭搭地哭着，但因为被天树的通路被打开了，最终放弃了抵抗。就那样被人一顿一顿地抬着走。
看了那个，光辉们面面相觑、
「啊，天之河。虽然说这画面完全是人口贩子的样子……」
「因为是南云啊……但是，看，不拖拽而是扛着，好像已经是稍微注意过了？」
「咿゛～（无意中也使用了精神恢复的神器呢~）」
「咿嘶~（啊，现在在女神的脖子上打针……啊，是回复药啊）」
是出于合理的理由，还是因表现出抖S情绪的道歉?
不管怎么说，被注射到颈部后，全身痉挛并露出陶醉表情的奥拉萝特的情况非常糟糕。
然后，不管怎么说，在画面好像会变得更加糟糕的情况下，光辉他们苦笑着继续前行。
然后，故事又回到了与亵渎妖精之人的邂逅。
那是在男性阵营发出响亮的灵魂呐喊之后的事情。
「嘘，请不要大声喧哗」
肌肉妖精进入“抱头O防”状态。两手抱着头贴在身侧。
「不，请停止！她是和战斗无缘的柔弱少女哦！」
「就当是说笑吧！」
看不下去的奥拉萝特啪嗒啪嗒地跑过去，温柔地安慰肌肉妖精。
「不是开玩笑。她的名字是布拉乌。讨厌争斗，特别喜欢家务、料理和缝纫，是心地善良的尼贝尔一族的孩子」
「倒不如说，在我看来是贝尔（十字：熊以及托塔斯的XXX贝尔系列）族的布拉乌尼才对。这传承下来的“家务妖精”真是太有型了。那肌肉是什么？做什么才能锻炼成那样啊。请告诉我家务、料理和缝纫的定义。这绝对是肌肉锻炼、补充蛋白质和外科处理的结果吧！」
「太过分了！尼贝尔一家都是有点胖的人！因为他们的兴趣是做点心！」
阿一的吐槽十分犀利，从奥拉萝特那里得到了崭新的回答。看上去像肌肉的其实是脂肪，这是一种异常情况。
「说起来，是我选的巫女哟?温柔体贴，绝对不会生气，也不会冷眼旁观，一定会选择性情最温柔的一族。虽说是最低限度的交往，但却是我能够鼓起勇气对话的唯一存在!」
「很有说服力」
「顺便说一下，这是多么可悲的说服力啊。」
「事到如今才问，为什么前任会选择这个人做女神呢？」
看来，这个肌肉妖精布拉乌・尼贝尔真的只是外表而已。
「嗯，声音太大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因为他是长得有点像凶恶的熟人」
「我也错了」
「对不起，布拉乌・尼贝尔」
只凭外表判断是事实，所以阿一才说谢罪的话。
布拉乌・尼贝尔轻轻抬起头来。
「没关系。我才是，对不起。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害怕」
软绵绵的布拉乌・尼贝尔站了起来。原来如此，确实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很神奇。
「然后，女神大人？这些帅气的男人们到底是……而且，你怎么会直接来见我？以前基本上都是直接在脑内对话而已啊」
奥拉萝特对微微歪着头的布拉乌・尼贝尔简洁地说明了阿一他们的来历和至今为止的经过。
就在这时，狮子般“吼哦哦哦”的咆哮变成了冲击波，蹂躏了会场。阿一他们按着耳朵摇头。
「什么话!到底是怎么回事!世界的救济终于!不，不止如此!女神竟然让大家看到了她的尊容!」
「你的哭声才是所谓的“怎么回事”呢！」
「这、这、这、鼓膜要破了——」
「嘿——“风壁”！“回天”！」
光辉瞬间应用风的屏障阻碍声音的传播，同时为了治愈对鼓膜的损伤，发动了多人用的中级回复魔法。
「不给看！我不要让他们看到！我在这里等！请只带他们去！」
「怎么会这样！？女神果然对我们妖精失望了吗！？」
「诶！？不是的！？倒不如说，被失望的是我……」
「为什么要对女神大人失望！？明明守护了我们五千年」
「骗人的。只是因为布拉乌·尼贝尔很温柔，其他的孩子们一定会说“历史上最差的女神”、“向历代女神道歉”、“明明是女神却无法拯救世界，真是奇怪。反过来说，有这种女神世界才要毁灭的吧？你这个邪神！”肯定是这样想的」
「那怎么可能！」
鼓膜恢复了状态的阿一他们面相觑。怎么说呢，果然是被害妄想症。那还是相互的。
光辉走了出来，就像是在顽固不肯入城的奥拉萝特和为民众恳求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见到女神身影的布拉乌·尼贝尔之间。
然后，冷静地听一听……
看来，妖精们和奥拉萝特似乎互相感到自卑。
在妖精们看来，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只是被保护着而已。
在历代女神中也无法替代的拥有出众的才能和最适合成为天树化身的奥拉萝特。结果，五千年来不断给她增加负担。
所以，最初的千年都在都城陪着我们，但是过了不久就不见了，现在连声音都听不到了。
在外面开始战斗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想从都城出来支援一下，但是却因为天树被控制而无法出来。
每天都在都城的神殿里，奉上感谢的祷告但是没有被回应。
就算千方百计地想和奥拉萝特见面，也宛如被讨厌了一样被拒绝……
「不，不对！从都城出来是因为受不了了，在进攻的时候不让出来是为了不暴露给危险！」
「但是，女神大人？在神殿的祈祷是……在那里祈祷的话，不管女神在哪里都会送到才对。」
「嗯……因为，如果听到恶言相向的话，心灵也会崩溃……」
她就像是害怕被搜索到自我伤害的艺人一样。周围的声音什么的完全隔绝！像这样的。
一定，背向前来见面的妖精们，与其说是“离开了”，不如说是“逃走了”吧。。
察觉到这里，布拉乌·尼贝尔的眉毛（没有毛）变成了八字。再次理解总是在庄严的气氛中只传达声音的女神大人的实际情况，真是无语了的样子。
听了妖精方的心情，尽管如此「……占几成？这样想的占全体的几成？你不觉得会有九成左右会说我无能的吗？不要估算。请用实际数字告诉我。」光辉对喃喃自语的女神多少有些哑口无言。
「奥拉，已经够了吧？」
「勇者大人？」
对困惑的奥拉罗德，光辉稍微柔和了表情说。
「奥拉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所以，我收到了声音。无论实际的评价如何，奥拉做到了。」
「……做到了吗？」
「世界绝对会被拯救的。不光是我，就连南云他们也在。不可能会失败的。所以，奥拉已经成功了哦。就在勇者召唤成功的那一刻」
「……」
充满自信和信心的光辉环视四周，阿一他们也耸肩点头。
看到这一幕，奥拉萝特虽然并没完全接受，但内心的天平会倾向于相信的方向吧。脸一下子歪了。
「那么，挺起胸膛在人民面前现身不也可以吗？有什么不安的事情吗？有必要为自己感到羞耻吗？」
「呜……」
奥拉萝特发出微微呻吟的声音，低着头吞咽着萦回的念头，然后慢慢地抬起头来。
然后、
「谢谢……。我也一起去都城吧」
她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这样说道。
「呵呵，太好了。今天一定会是最棒的一天！而且，我的判断果然没错！你们是好男人！」
眨眼间队伍就炸裂了。男性阵营出现了异常状态。拼命忍耐即将鱼尾狮化。阿一无意识地差点把多纳尔拔了出来，多亏了诺嘉莉母体紧紧拉住他的手臂阻止了他。goodjob！。
「啊，那个……南云殿下」
「啊，啊。什么啊，女神」
奥拉萝特来到正在调整呼吸的阿一面前。
「对不起……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借给我大家戴的遮眼睛的道具吗？」
「啊？要戴墨镜是吗？嘛，好吧」
因为没有特别拒绝的理由，所以从宝物库拿出来借给他。。
于是，奥拉萝特不知想到了什么，戴上它，更使身上的衣服散发出光彩。看来这是用植物纤维做成的衣服，她可以任意增加面料也可以改变形状。
于是乎，就制造出了戴在头上的帽子遮到眼睛，还做出了口罩戴上了。（音符：这画面感太强了）
「呵吁，呵吁。因为还有点害怕，所以想偷偷地进去。即使说想让老百姓看到自己的样子，我也想另找个机会。现在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说明关于世界的成因和拯救世界的方法等，呵吁，这样的话，谁都不会注意到我是女神吧。」
「你完全是个可疑的人啊」
「谁都讨厌这样的女神啊」
「总之，奥拉。口罩不用那么紧密地贴在一起……呼吸声太急促了」
「咔哇？」
确乎格外扎眼。
「先去我家吧。全城一览无余。街上不经过所以没关系吧。也有招待料理哦！」
布拉乌·尼贝尔确实是个会照顾人的妖精。
于是，一行人在布拉乌·尼贝尔的引导下，向通都的门前移动、
「那么，现在开始开门，稍微下降一点吧？」
说着什么话，一边蹲着一边把手伸进门下的布拉乌·尼贝尔、
「喝哈啊啊啊啊啊啊…………起！！！」
随着帛裂的气势，门开始用臂力抬起来！
还有，那是用树枝编织的门，以高7米、宽4米的巨大而自豪。。
当然，其重量也应该相应……
布拉乌·尼贝尔的全身剧烈隆起，血管浮出，连肉的摩擦声都在回响。。
「果然这不还是肌肉？！」
阿一的吐槽被布拉乌·尼贝尔的雄壮呐喊所淹没。。
一边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边像举重运动员一样举起的布拉乌·尼贝尔、用充满了血丝的眼睛在诉说着。「那么，趁现在通过吧」。
阿一他们匆匆忙忙从旁边通过。
紧接着，咚的一声，门掉了下来。
全身冒着汗蒸气，噗哧一声从鼻子里排出热气的布拉乌·尼贝尔的身姿，真是战神。就像神话决战那时的贝尔一族那样。
「女神，坦白吧。这家伙一定很强吧」
「咕呼～」
奥拉萝特悄悄地移开了视线。在不知道的现实面前选择了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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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回。虽然没啥跌宕起伏的剧情了，但我觉得这回将是故事结束的基础，如果大家能够理解了的话就太好了。（十字：这是白米说的）
果不其然，这个场景还是相当具有冲击性的，将那样的开门场景深深印在眼里之后，阿一他们在狭窄的隧道里前进着。
在前面担任向导的是布拉乌•尼贝尔。
她以模特儿般的台步行走着。
扭着腰，摆着比钢铁还坚硬的屁股。因为身上穿着像游泳衣一样的亵渎性的服装，肌肉更显得饱满凸出。似乎是在吧嗒吧嗒扇动着不存在的小翅膀。（十字：这大概是“维密”梗？美女内衣翅膀……）
「啊，那个……大家为什么一边闭着眼睛一边走呢？」
对于奥拉萝特充满困惑的提问，阿一、光辉、浩介三人一边行走一边帅气地回答。
「「「修行」」」
「是、是吗？」
从闭上眼睛走也不会有危险这点来看，确实很有道理……
奥拉萝特想，莫非，这就是现在进行时的在刻苦修行吧？因为，三个人时不时的睁开眼睛看前方一眼，紧接着脸上马上就会浮现出苦闷的表情，随即立刻闭上眼睛的动作。
「哈啊啊嘶！？糟了！居然现在才注意到……难道，在这前面等待的不是什么妖精乡，而是肌肉魔界吗！？」
「「！？」」
由于受到了肌肉妖精巫女的冲击，就这么浑浑噩噩顺势走向妖精之都，如果到达的地方是只有肌肉妖精的都城的话……
光辉和浩介停了下来。当然，阿一也一样停了下来。就好像眼前有一堵不可见的墙一样。只有艾嘉莉和母体诺嘉莉坚持说：「喂，快点走啊」。
「好奇心会招致毁灭……的确如你所言呢，女神」
「能理解我很高兴，但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诶。」
代替表情微妙的奥拉萝特，布拉乌・尼贝尔转头望来。那扭腰的动作真是美艳。（十字：这种时候我痛恨白米表达的画面感！）
「并非如此啦，我们妖精的姿态千差万别。这样“丰满”的只有我们尼贝尔一家啊。真令人害羞呢~」
「你们到底是怎么理解“丰满”的啊……」
对傻眼了的阿一，布拉乌·尼贝尔“啪”的一声抛了个媚眼。意识仿佛要飞升了。
「实际上，妖精大多是从妖魔和神魔的愿望中诞生的。会因为原本妖魔们的存在的大小而受到影响，真的是拥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寿命啊。」
阿一对奥拉萝特的说明稍稍感到放心，便把突然涌到口边的疑问说出了来。
「这么说来，女神」
「咋了？」
「神魔之类的存在，其本体与相关传承都有的情况下，会同时存在两个吗？」
比如，地狱里的恶魔。浩介「这话在理啊……」点头附和着。
「有存在的情况，也有不存在的情况。」
「此话怎讲？」
「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因为“思念”的流入。但是，如果其本身还存在话，那些个“思念”当然是流向实际存在的。」
「……原来如此。天树之类的吸引收集过来的，只是已经无处可去的肆意散发的“思念”吗？」
忍受着现在就想把口罩剥下来的冲动，而另一方面阿一则是「同时存在的场合是？」地询问。（音符：口罩是上一话阿一一行人进入城内变装带上的）
「如果是很多人抱有的思念的话，嘎噗，那无论如何都会产生多余的思念、嘎噗。多余的部分流入这边的世界，与其他世界的传承融合在一起诞生出来、嘎噗」
「呐，出去之前还是把口罩摘掉怎么样？」（音符注：嘎噗是女神的带着口罩吸气呼气的那个效果音，领会精神/dog）
奥萝拉特“不要不要”地摇着头，迅速地逃到了光辉身后。面对这样的女神苦笑着，光辉道「难不成」的开口。
「呐，南云。确实，艾希特不是有把人们的信仰之心变成了力量的手段么？那个，难不成干涉了“思念”吗？」
「啊啊，很有可能。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理解了“思念”或念素……」
「稍等一下，南云，天之河。……艾希特，不会也要在这个世界复活吧？已经完蛋的是在决战中杀掉的是“恶艾希特”吧？而“善艾希特”可还被信仰着呢」
「不，乌雅·亚尔特是枯萎的状态下是不会流入的吧」
「啊，这样啊。…如此想来，解放者们goodjob？」
这时，一直在对阿一他们的谈话侧耳倾听的奥拉萝特开口道、
「流入大量“思念”的话、嘎噗、就算那个“艾希特”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了生命，人格也会变得不一样了，嘎噗」
刚才说的同时存在与传承“思念”存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如此补充说明道。
要点在于，那只是能力和外形相同的另一个人了。能够理解了，原来如此……当光辉将带着敬意的目光投向了奥拉萝特时。只看到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打扮诡异的可疑分子。
「神魔和神兽之类的东西只靠一个人就封住了，奥拉真的很厉害呢」
「勇者大人，与其说我非常强大，不如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处于绝对优势，所以才、嘎噗、有成功可能的。咳咳。」
「……奥拉。呼吸困难的话，还是摘掉口罩吧？这不是在说完之前“嘎噗”了吗？」（十字：这里指女神话讲一半就快断气了。）
「没关系的，勇者大人、呼呲。倒不如说，总觉得带上后心里能奇妙地平静下来、嘎噗。」
那又是闹哪样啊……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催促她继续之前的话题。奥拉萝特说，这个世界的存在总的来说都是由念素构成的，而奥拉萝特作为天树的化身，能够干涉念素。
虽然并不是说只需要一个手指就可以自由的消灭或是创造——但是，即使是其他世界流人进来的最高神、战神，或者被称为邪神或大恶魔的存在，但凡是这个世界上诞生出的生命，与她对上的话就会被大幅度地削弱力量。
这才是，这个世界的女神——成为最高神的理由。
「嘛，尽管如此，为了封印其他世界神话的孩子们，还是使用了大半的力量，结果，就是这样的状态……嘎噗嘎噗」
面对仿佛自嘲着垂头丧气的奥拉萝特，布拉乌・尼贝尔的声音因为超过忍耐限度而粗暴起来。肌肉高高隆起，不对，本人坚持说这是“脂肪硬化”。
「不要自卑，女神大人！我们尼贝尔一族是知道的！这可是世代相传的内容！」
「呃，布拉乌・尼贝尔，声音稍微低一些……」
「5000年前，奥拉萝特大人被前任女神选中的时候，外面已经是无力回天的状况了吧！？于是前任的女神就把烂摊子丢给了奥拉萝特大人！」
「不，不。我和天树的适应性很强，能完全压制的住神话存在的只有我了，绝对不是随意“甩锅”给我的……」（音符：就跟工作交接留了一堆烂摊子一样过分）
话虽这么说，但是继承女神的时候，已经到了最多只能推迟终结的地步，这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女神是从和天树适应性值高的妖精中选出的，如果前辈女神不是按照规定的任期，而是在更早之前完成交替的话……也不见得会是现在这样子。
而且，变回普通的妖精身份的前辈女神，普通地组建了家庭，寿命也很长……
不，就当时的状况而言也只能把接力棒交给奥拉萝特了，更不能指望失去女神力量的前辈能做什么……
自己工作了五千年……
而那家伙拥有着温暖的家庭……
「吔屎了你……」（十字：某表情包！）
「奥拉！？」
在勇者召唤成功后终于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里，涌上来的五千年后的心情变成了语言，翻滚了出来。黑暗面向奥拉萝特耳畔低语着……快来这边吧。
光辉慌慌张张地把话题岔开了。
「那么，这么说来，虽然妖魔们失去理智被传承所牵引着，但也有传承是保护人的“善”之物的情况吧？他们没能成为奥拉萝特的力量吗……」
「疯狂了的他们的第一欲望、嘎噗，总之就是确保了自己作为源流的“思念”。因为不是正常状态，即使传承是“善”，咳咳嘎噗，也不会理性地成为伙伴，呼~吸~呼~吸」
如此说着，奥拉萝特用手指稍稍抬起了口罩。呼吸了一会儿新鲜空气。
原来如此……在理解的时候，正好抵达了隧道的尽头。并没有门之类的，可以看见明亮的光——
「哦哦……」
「好漂亮……」
「和外面的荒芜程度是天壤之别……真是妖精乡啊」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树。天树就原原本本那样缩水了一般，与广阔空间的中央存在着。
绿树茂盛的枝叶十分茂盛，树干上洒下水流形成瀑布。流出的水在地上形成了泉水，从那里有好几条河在花草和树木之间穿行而过。
而且，大小不一的木造房屋，像是直接使用木洞一样的住宅狭窄地排列在一起，天树的内壁渐渐改变了形状，从上到下也设置了房屋。
中央的大树和内壁的一部分带着粒子散播般的光芒，没有一丝黑暗之处。仿佛是从树叶间隙漏出来的阳光洒满的森林中的样子。
确实，水绿之都的景象在脑内蔓延。
「原来如此。真的有很多呢」
阿一眯着眼睛放心地嘟囔道。
视线的前方，有一边撒着淡淡的磷光一边在空中飞来飞去以及在地上来来往往的存在。
鸟自是不必说，也有狗和猫，最后是狮子和熊等野兽，像精灵一样细长的人型，手掌大小的小人。水藻和光球，像极接近透明的水一样的存在。既有鱼类，也有棉花糖之类的。
有长着半透明羽毛的人，也有没有的人。
这是一幅令人感动又梦幻的景象。……因此，尼贝尔一族的异样显得更加突出。
只是，
「……整个都市变得相当安静呢」
外表看起来很可疑的奥拉萝特沉默着瞥了一眼，嘟囔起自己的推测。
确实，这里是一个无法说是充满活力的洋溢着寂静的城市。并不是说气氛很黑暗，而是谁都没有精神。
只是，如果硬要说的话……
「像是领悟了死期的老人啊……」
正如光辉所说的那样。
妖精乡，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只是被悲伤的达观和平静包围着。
「……是什么时候呢。是谁说的呢。女神大人之所以必须继续战斗，是因为我们的存在。但是，如果自杀的话只会让人更加悲伤，如果什么都做不到的话，至少不要再孕育新的生命了，慢慢地，平静地灭亡吧」
「啊，那样的……我不希望那种事。」
「嗯，我知道。但是，不能帮到喜欢的人，只能远远看着……比想象中还要痛苦」
「……」
这样持续了数千年，心都快碎了。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正因为知道奥拉萝特的努力，所以没有人会大声赞同，但是在沉默中成为了共识。
结果，近千年来没有新的妖精诞生。据说留下的只有寿命特别长的物种。
奥拉萝特紧紧握着拳头低着头。事到如今，因为害怕而不去交流而后悔。
「……并不是谁的错。大家只是太累了」
「勇者大人……」
一定和光辉说的一样吧。就算拥有比别人更长的生命，这个世界、在那里生活的人们、还有女神，也一定是太累了。
「布拉乌.尼贝尔，带我去家里吧。如果不早点商量，行动起来的话」
「嗯，明白了！还有，请叫我布拉乌！」
比电磁炮更凶恶的媚眼飞向了光辉。勇者，一瞬间翻起了白眼。
浩介一边支撑着这样的光辉，一边跟随着阿一他们，好不容易到达了位于妖精乡一边设置的木造房屋。
「现在准备点心和茶水。随便坐吧。」
「……其他的肌肉，我是说尼贝尔一族呢？」
对于小心提防着的阿一的提问，布拉乌・尼贝尔一边戴着弗里弗里的纯白围裙一边回答。
「姐妹会守护其他的门和街道。并不是完全没有纠纷，所以基本上都是在据点待命。」
「不是不擅长争斗吗……」
「我不擅长。所以我害怕得哭了……这样一来，大家就会马上和好了。很温柔吧?」
「的确是有人说过、嘎噗，只有尼贝尔一族是不能让他们哭泣的、嘎噗。」
「那不是和我们的心情一样吗？话说回来，女神。给我适可而止，解除那个变态者的装束吧。感觉开始扭曲变形了，这是要变成哥布林了啊」
「嘎噗！？」（十字：这里是个同音梗，哥布林的“哥布”和奥拉的呼吸声“嘎噗”日语同音，我TM到这才知道这呼吸声要重新翻！）
奥拉萝特露出了深受打击的样子，不得不摘下墨镜、口罩和帽子。
阿一他们尽量不把视线转向更凶恶的布拉乌・尼贝尔，集体坐在一张巨大的木制长桌子上。
重新看了一下宽敞的客厅，到处都是布娃娃和插花。窗帘、地毯、沙发等都是桃白色的，非常有少女气息。
「挺像雫的房间嘛」
「啊？八重樫的房间是这种感觉吗？」
「啊啊，本人是隐藏着的，对于除了天之河他们的青梅竹马和家人、我和月他们以外的人都是秘密」
「现在，确实暴露了」
光辉露出为难的表情，浩介说着「我，应该是不会被砍的吧？」的话，脸色有些发青。
在那里回响着布拉乌・尼贝尔的愉快的歌。总觉得隐藏的味道是妖精粉~~这样的歌词……到底放什么进去？
极力不去在意那个东西，阿一还是拉开了说明情况的序幕。
「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一桩桩一件件让我听听看吧」
奥拉罗德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始娓娓道来。拯救世界的方法，和阿一他们所期待的世界的故事。
「等一下。信息量太多了，让我整理一下」
在王宫的阳台上，回响着雫困惑的声音。这是听了一会儿奥拉萝特的说明后的事。
阿一苦笑着停止了影像。看了一下，月和莫娜他们好像都在拼命地整理着头脑里的咨询。
「还有一点点哦？」
「我已经很饱了的说」
希亚缓缓晃动着兔耳。也就是说，这对兔耳又听到了许多全新的情报
提奥抱着胳膊，用一只手的食指轻轻地轻敲击侧脸，表情若有所思。
「嗯……正如主人推测的那样，异世界有九个，大树也存在于全世界。而且，也有着支撑这些世界的根本世界存在。」
「……嗯。真正的世界是“真界阿斯托拉尔”，也就是“世界树”。各异世界的大树总称为“世界树的枝叶”」
「是阿一命名的吧。这个叫奥拉萝特的女神给人的印象不像是这样的」
「啊啊，对的。试着参考了地球的传承。不管怎么说，奥拉萝特对根本世界的说明，就是这样的。」
或曰，那是一个只有一棵超乎想象的巨树的世界。
阿一将茫然的目光投向了天穹之上的虚空中。
「——天为地，地为天。时间在流逝的同时逆流而上，生与死在无限循环。过去、现在、未来失去意义，所有的可能性都集中在一起的永远的世界」
然后，奥拉萝特说。
能够到达那里的话，就能给予所有期望的解。但是，那里就像是往小器皿里注入大瀑布的水流一样。对于凡人来说，不，即使是拥有神格的存在生物也无法忍耐，在期望的瞬间压垮破灭。
因此、
「“巨大的世界之记录库”……即使是像奥拉萝特那样的天树化身也无法到达，也不能期望的禁忌的世界」
简直就像地球上的老旧唱片一样经典了吧？阿一苦笑着耸了耸肩，月她们则似乎在烦恼着应该做出什么表情。
当然，莫亚娜他们是不可能知道的词，但从语言的后面可以看出这是在想象的范围外，未知领域的世界，如此一想便不由得发抖。
「或许，和九个异世界完全不同，甚至连“星”本身都没有也说不定。」
「……是概念性的世界吗？」
「奥拉萝特她们这些化身在成为化身之际，会有一种和无止境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的感觉。但是，据说并没有被世界树特别赋予知识。奥拉萝特也只是从前任继承了从初代天树的化身那里口头传达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实际去过。」
阿一边叹气边这么说着，途中就发呆的龙太郎粗暴地挠了头。
「总之，虽然不太清楚，不过，这样的地方也不错吧？光是听着，我就头疼起来了」
「龙君，只是进了图书馆就不舒服了呢。也就是说，就是这么回事」
「啊啊！不愧是铃！这么容易就理解了！」
不愧是拥有好头脑的她。擅长简洁的说明。
「嘛，坂上说的也没错。关于阿斯托拉尔的事情，那种程度的认识就可以了。反正是好奇心和兴趣的范畴」
「阿一先生，请不要展现你那疯狂研究者的本性向那里突击过去，最后“啪”地大脑过载再回来哦？」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无视家人的制止，继续埋头于研究，直到吃了我一记德式背摔，一时“啪”地大脑过载的人的说。」
前科满载的阿一，悄悄地移开了视线。
为了重振精神，雫苦笑着说「欸，九个世界确切是……」这样推进话题。铃和龙太郎的眼神在虚空中徘徊，屈指数着。
「呃……地球就是“地球”吧。于是，地球上有的应该是“世界树的枝叶”就叫做“王树”了吧？」（十字：这里引号里的其实是奥拉世界的语言对地球与王树的称呼，但白米用的都是日文后者加了个引号而已，所以看起来有些怪）
「那么“托塔斯”和“大树”就是这样……地狱也就保持“地狱”好了。那么，地狱的那颗就叫“魔树”好了。」
两个人把视线转向浩介。其实，只有这个名字是浩介的提案。因为是魔王出身的世界和相邻世界的大树，所以合称为“魔王树”什么的怎样？
精湛的中二想象力爆发，不用说，观看影像的所有人都露出了温暖的眼神。因此，浩介现在在椅子上三角坐着，把脸埋在膝盖上。不要看这样的我……
「鲁特莉亚的世界，是“星灵界”和“星树”吧。简单易懂」
「和妾身一起误入的世界是“天龙界”，那就叫“龙树”吗。嗯，确实很容易理解」
「之后，主上受苦的机器世界——这里是“机工界”，也就是“圣树”，奥拉萝特的世界就是“妖精界”和“天树”。」（十字：为了避免和提奥那边混淆，我这边翻译成主上）
这下就七个了。然后……嗯？等等，刚才谁说话的？月们从思考的漩涡中抬起头来。但是，在开口询问前阿一继续话题了，结果注意力又被拉了回去。
「艾希特原本所在的世界，也确认了其存在。虽然说那家伙的世界已经灭亡了，但是星球本身好像还健在。这是“厄灾界”，也就是所谓的“怨树”」
「这个名字充满了对艾希特的仇恨。嘛，这是一个遭受灾难的世界，如果世界树的枝叶还健在的话，就会因为世界的灭亡而怀抱着怨念」
「是吧？」
面对雫的苦笑，月她们也露出了同样的表情。为了继续传承下去，这次库涅一边抽动着双马尾一边举起了手。
「库涅的世界是“沙漠界”还有“惠树”么……魔王大人，抗议！总有一天，库涅会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充满绿色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充满自然的世界”或者干脆说是“库涅界”比较好！库涅断言绝对那样比较好！」
「非常精彩的提案！库涅酱，到时候配合着加冕仪式，像公众们宣布，我们的世界名为“库涅界”吧！」（十字：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征服宣言！）
让出女王的地位后、不管怎么闻也没有闻出异味的莫亚娜、稳重的又有男子气概的近卫莉玲表情都变得很是难起来。
「比起这个，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弗尔提娜大人的惠树的话，不应该赶紧去寻找吗？」
对于莉玲的发言，史宾瑟他们齐齐点点头。莉玲那拥有渊博知识的亲生父亲凛登用带着沉思的表情开口道。
「确实在传说中有：“在遥远的西端，有一棵大树能给太阳下山的地方带来恩惠”。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书籍让我感到懊悔……不管怎么说，西方长期以来都是“黑暗者”的领域，如果传说是真实的，恐怕……」
「但是，凛登啊。弗尔提娜大人是实际存在的。光辉殿的召唤是最好的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认为“世界树的枝叶”也算是还健在不是很自然吗？”」
对着颤抖的宰相布鲁伊特爷爷的话、大家都「确实如此……」一起点头。
对此，阿一爽快地作出了回答。
「有啊。“惠树”依然健在。但是，从距离上看，远得可以称得上是星球的对面。十有八九是在这个大陆以外吧。」
就像星树鲁特莉亚存在于北方最边远的孤岛上一样，惠树弗尔提娜也在最边远的隔离场所吧？这样的推测，以及从罗针盘传来的感觉来看是没错吧。。
「只不过，这个世界人与自然都消亡太多了。刚才说到很多书都丢了，也有很多传说完全被遗忘了吧。必然的，“思念”的总量本身就在减少。或许弗尔提娜自身也很虚弱了。」
「是这样啊……魔王大人，恳请您帮帮忙……」
想要知道惠树弗尔提娜正确位置所在，只有拥有罗针盘的阿一能够做到。即使有弗尔提娜用神谕的引导，可只靠库涅他们自己的话，定然会变成一次无尽之旅。
虽说库涅的天惠术“再生”很有效，但是重振辛克蕾亚王国才是当务之急的现在，女王不可能去参加那种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旅行。
对于包含着这样想法的恳求，回答的是月。
「……库涅，忘了么？阿一最初就打算让“世界树的枝叶”全部复活啊。」
「啊……是这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彻底拯救妖精界。」
库涅由于过度兴奋和忧虑而忘记了在影像中看到的事情，脸颊因羞愧而染得通红。这方面倒是挺像个八岁的女孩子。
提奥，微笑着看着库涅，同时整理着所有已知信息，并修正了会谈内容的方向。
「结果就是，为了避免妖精界真正的毁灭，不是有必要把“思念”的流入过去吗？为此，有必要让“世界树的枝叶”全部复活」
「啊啊，就是这么回事。为了争取那个时间，我们首先要去将妖精界东西南北存在的“小天树”的复活」
奥拉萝特説明的拯救妖精界的方法、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为了稍微净化和循环妖精界的浑浊“思念”，就必须让前任女神所创造的东西——将各自分布在大陆的四方的“小天树”复活。
现存的只有北和东，西和南和那里的幸存之都一起，被妖魔们腐化了。
已经没有让小天树再次复活的余力，也无法离开天树守护范围的奥拉萝特，确实是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
如果阿一他们能够成功将其复活的话，至少在天树存在的大陆上，妖魔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状态。
然后，争取在妖精界灭亡前的这段时间里，通过复活各个世界的“世界树的枝叶”来恢复“思念”的流入量，达到从根本上的拯救。
「话虽如此，就算“世界树的枝叶”复活后，“思念”本身很少的世界也有多个……总之，要完全复活妖精界需要相应的时间吧。」
这个沙漠世界也好，地狱、天龙世界，厄災世界，机械世界也罢，产生“思念”的“人”存在的太少了。除了地狱和灾厄世界以外都出现有复活的征兆。
「嘛，只要地球的王树和托塔斯的大树复活了就一定复原了吧。地球是特别的“思念”的宝库嘛。」（十字：确实地球一个能顶其他八个）
「……阿一，很过分呢。」
月以“和善的眼神”刺向了阿一。希亚他们也一样。
为什么呢？
nbsp; 那就是，在“世界树的枝叶”的复活计划中，现存的弱化世界是阿一来应对，而像地球和地狱那样原本已经失去的世界里，是由奥拉萝特来设法应对的。
提奥惊讶地开口。。
「将衰弱的“世界树的枝叶”复活，卖恩情给奥拉萝特的话，作为“代价”让她交出干涉权给你……主人啊。你想掌握所有的“世界树的枝叶”吗？」
换句话说，就是这么回事。“世界树的枝叶”复活之时，如果不选出化身的话，那复活之人就极有可能拥有干涉权。
那么，奥拉萝特以女神的权能将其复活后，让她拥有作为“枝叶”创始人的权能，并以此来创造“鲁特莉亚的宝珠”般干涉用的神器就行了。
当然，并不是像鲁特莉亚那样勉勉强强地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将“枝叶”专用的白纸委任状这种强而有力的干涉用神器。
那样的话，即使奥拉萝特不再是女神，只要有那个阿一的干涉权也不会改变。综上所述，大概如此了。
「奥拉萝特，可是讨厌到崩溃了哦……」
「嘛，被责备说“打破约定了吗~”，最终边哭边答应了……」
「阿一……我觉得再把温柔分给奥拉萝特一些也可以哦？」
「不不不，那样子的才是主上。离掌握所有世界的日子也近了。超开心啊」
「南云君，明明已经拥有了无限的魔力，到底打算走到哪里呢?——咦？刚才是谁在说话——」
铃东张西望，在那之前，从黑暗面渗透出来的声音回响着，让人很在意。。
「……那个女人——不是女神，是和光辉一起回来的吧……」
哦呀？总觉得莫亚娜小姐的样子……
「姐、姐姐？」
「作为女神的最后的工作结束后，会是什么呢？呼呼，你知道他说要和光辉做什么吗？」
其实，一边看影像，一边总是在桌子和椅子上哆哆嗦嗦的莫亚娜。眼泪汪汪地咬着手帕，「什、什么啊，那个女人！竟然黏在光辉上！」这样的嫉妒。
在这旁边，莉玲说「竞争对手？对我而言我完全没关系。不管是原女王还是原女神，都只是一起踢散而已」这样子燃烧着斗志。
这种嫉妒和斗志达到顶峰是在听到奥拉萝特少女般的展望时。
这是莫亚娜刚刚提到的“最后的工作”结束后的事。
没错，奥拉萝特桑，借着世界救济的机会，终于下定决心辞职了！（音符：鼓掌！！！）
等妖精界暂且平静下来，如果在“世界树的枝叶”复活之旅中与光辉一起出发的话，一定有适合异世界的人。一旦发现，就把女神让给那个人，然后——
「莫亚娜大人，结婚啊。学前辈女神那样，委婉地说明辞职后想与光辉组成家庭的话。光辉先生在装作没听见呢……必须要做个了断了」
「是啊！必须说出哪一边更好！是女神又如何啊！」
「我的风也是会呼啸的！放马过来！」
围绕光辉展开的，掠夺爱的宣言。、被互相骂为“背叛者”的原主仆二人、转瞬间又组成了搭档。
想要幸福的女神的受难记，似乎在退休后也会持续下去。
「对、对了，这么说来魔王大人！结果，所谓“勇者”到底是什么？圣剑也有什么关系吧？」
看着姐姐与亲信的样子，一想到自己的将来，脸颊有些抽搐的库涅，为了转移话题而提高了嗓门。
「如果不停止影像的话，接下来就转到那个话题了啊…………嘛，干脆说明一下吧。奥拉萝特那家伙，就像是讲述自己最憧憬艺人的粉丝一样，或者说，像自说自话推荐兴趣的阿宅那样，讲了很多多余的说明。」
提到兴趣的话会变得饶舌，因为自己也是同一种人所以脸上浮现出苦笑，阿一简洁地说明道。
据说，勇者是指拥有成为“世界树的枝叶”守护者资质的人。
也就是说，和奥拉萝特那样的“世界树的枝叶”也就是化身一样，不过，如果是化身的话，因为是最后的堡垒，原则上是离不开“枝叶”的。
出现内忧外患，在那个世界的所有生命都被卷入争斗中，就连世界的平衡也开始失常的时候，成为化身的手足来承担起平衡器作用的存在就是勇者。。
所以，如果化身为了寻求帮助而进行召唤的话，必定会和勇者联系在一起。同时，因为是世界树承认了其资质的存在，勇者能够通过世界间隔。由于那个效果的副作用，在无关联的世界间偶尔出现穿孔的情况下，勇者也常常遭到牵连。（十字：如果世界间偶尔出现虫洞，那么勇者也很可能被卷进去，命苦啊。）
「程然，那种资质即为“即使舍弃了唯一重要的存在，也要为拯救其他众多人赌上性命的人”。确实是那家伙的风格啊」（十字：卫宫一家默默点赞）
雫他们露出了，「原来如此」的满意表情、莫亚娜她们则在理解的过程中流露出了悲痛欲绝的神情
一时间，空气里弥漫着寂静。但绝非是令人讨厌的那种寂静，果然还是因为阿一的表情吧。
那是看着像很惊讶，也很佩服。看起来很不高兴，但又像是在笑，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表情。
就像是被钓到了一样，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心情平静下来，呼出一口气伸手去拿起杯红茶喝上一口。
润了润嗓子，突然，月歪了歪小脑袋。。
「……嗯？　阿一、阿一」
「什么？」
「……那为什么希亚会被召唤了？」
对于月的疑问，「啊，这么说的话……」香织他们的视线一齐朝向希亚。因为不知道情况的莫亚娜他们都歪着头，为此提奥简洁地做了说明，之后阿一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可能是因为鲁特莉亚强烈拒绝勇者召唤的缘故吧？所以，在勇者以外的地方开了一个洞」
「啊啊，鲁特莉亚。人类灭亡的觉悟已经做好了呢……」
「嗯……但是，主人啊。即使光辉没有被召唤，也不会成为希亚被召唤的理由吧？」
「是吗？如果那家伙以外的人被召唤的话，只要不是像远藤被母亲召唤时那样明确的指定，在希亚那里打开也没什么惊讶的吧？这话不是你以前自己说的吗？大概，就是这理由吧」
「嗯？……啊啊，这样啊」
在莫纳等人和浩介的头顶上浮现“？”来。过去曾直接听到这句话的提奥像歌唱一般朗朗开口。（十字：这边可能是白米的笔误，原文是香织，但下面开口的却是提奥）
「——一边害怕一边迈出一步，一边带着哭腔一边战斗，和深爱的人一直站在朋友的身边。从妾身的角度来看，光辉甚至是主人，都不适合这个称号。真正“有勇气的人”，就是指希亚·哈乌利亚吧」
「哦呼~」
希亚的耳朵被折到了前面。就这样用垂下的耳朵遮住双眼。如同雫的马尾辫防御一般，这次是”下垂兔耳防御”发动！
「也许这并不是世界树枝叶所要求的资质，但毕竟你是一个老好人。结果还是没能舍弃，帮了他们一把，也和鲁特莉亚正面怼了一把，又互相将心比心的交流了。」
「也就是，算作准勇者了吗？」
「希亚希亚，如果没有被南云君染上的话，就变成普通的勇者了」
「有可能啊。这也是因魔王而堕落了的意思吗？」
「兔～」
「……希亚，迄今为止，都没有发出过那样的拟声呢。是害羞了吗？呐呐，是害羞了吗？」
「月在玩弄着希亚！真少见……」
「……希亚，好可爱」
被月欺负（疼爱）的厉害，希亚越来越害羞了。
这样的月和希亚，以及若无其事地参加进去的香织，露出温暖表情的阿一最后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顺便说一下，关于圣剑……正如想象的那样，好像是从大树上诞生的。在大树的底部，接近根基的地方根须和地下的矿石融合在一起了，好像就是以此为主要材料。」
「原来如此啊。所以当时阿一才会对圣剑进行维护之外没法做什么吧」
曾经试图改良圣剑的时候，发现黑盒是在太多了，结果阿一除了能修缮历经多年的劣化，使其发挥圣剑本来的力量之外，只能追加一些辅助装置。
「啊啊，没能完全干涉圣剑，是因为混合了大树的材料啊……我先说一下，像奥拉萝特那样的变身是做不到的哦。那个只是奥拉萝特的脑子出问题了。」
「……那么，看起来有意识是心理作用吗？」
「不，确实存在意识。也许是太过古老了吧，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交流，但是奥拉萝特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沟通的」
或曰，是寄居在初代大树的化身乌雅·亚尔特的意思。
据说是在艾希特降落到托塔斯，露出獠牙数百年左右的时候，为了与之对抗而创造出来的。但是，当时的勇者和乌雅·亚尔特自身最终还是心有不甘地败北了，用尽最后的力量将乌雅·亚尔特的灵魂转移了。。
阿一看了浩介一眼。浩介也瞥了一眼阿一。两个人点头。。
「顺带一提，和奥拉萝特一样——是原女神」
「「！？」」
莫亚娜和莉玲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库涅的双马尾也弹了起来。
浩介将追加情报作为礼物送了出来。
「用女神的力量将魂魄的形状在很短的时间内具现化了……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黑发女孩子。外表看起来是十五岁左右」（十字：自己脑补十五岁的大和抚子型少女）
「「！！？？」」
从莫亚娜和莉玲那里突然爆发出斗志。库涅的双马尾开始抖了起来。
「虽然还是没能直接和他说话，但她像是对天之河那家伙感慨万千地表达至今为止的感谢，脸上浮现出了那样温柔的笑容」
「对了对了，那个，就是女神的微笑」
「一心一意啊，献身啊，真是一个很适合这种词汇的女神啊」
「天之河那家伙，看到那个微笑很脸红啊」
「奥拉萝特也危险到要堕为邪神的程度了」
「「「……」」」
什么都不用说了！莫亚娜和莉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是不是想开始战争前的热身呢？库涅似乎在想什么。绝对是在策划一些不入流的事情。
阿一和浩介看着这样的莫亚娜，一边咯咯咯地笑着一边击掌、并且还从月她们那里收到了盛大的目瞪口呆表情。
「就算是托塔斯，历史上也有好几任勇者的，但她总是在献身。虽然和我不同，但却是充满母性的人格。在寄宿到圣剑之前，与艾希特坚持对抗到了最后」
「大树也有过那样的过去呢……咦？刚才的声音……」
「……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密雷迪他们还要长久地与艾希特战斗的存在……嗯？刚才谁说的？」
香织和月同时东张西望。这样的话提奥和希亚也面面相觑。
「怎么说呢，从刚才开始就经常听到不认识的声音……果然不是心理作用吗？」
「是谁呢……与其说是微妙的烦人的语调，不如说是气氛……」
「女人的声音，是吧？」
铃铛害怕地东张西望。满是新情报的头脑也差不多都整理好了，可能是因为有了余裕，其他人也很困惑地寻找声音的主人。
但是，原本就不允许有人出入的固定成员的茶会。
虽然不可能听到不认识的声音……
「主、主上。差不多该重新开始放影像了吗？勇者的说明早点结束，我们的真面目，大揭秘！走光秀！　咿呀啊！快放影像吧！」
「虽然不是走光秀啥玩意儿的话题呐」
大家的视线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声音的来源。
一下子僵硬住了，以“不会吧”的想法为焦点——
「呼呼呼，终于注意到了吗？笨蛋们！」
真叫人生气，用两只前脚摆出手指的姿势说这话的东西是，阿一头上的蜘蛛。
是的、
「艾嘉莉小姐的哟！」
“咿゛叽゛！！本来应该只能这样叫的，不，这本来就很奇怪了，总之，应该不会说话的艾嘉莉。
非常流畅，而且声音优美。
在寂静的空间里，月她们仔细凝视着阿一头上的艾嘉莉小姐……
一拍之后。
「「「「「呀啊啊啊说话了啊啊啊啊！！？」」」」」
就好像蒙克的“呐喊”一般，发出了悲鸣。（音符：爱德华·蒙克，代表画作《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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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啊啊啊说话了啊啊啊啊啊ーー！？」」」
发出丢失灵魂般尖叫声音的是布拉乌·尼贝尔家客厅。
阿一、光辉和浩介三人现在的状态就像是看到了可怕的怪物。
这是在奥拉萝特对大家说明了勇者和圣剑间故事后不久的事。
视线的前方，有着摆出散发中二芬芳姿势的诺嘉莉母体、和头上摆出万岁动作的艾嘉莉。
是的，就如同不久后的未来，月等人大吃一惊那样，阿一他们也对突然开始能流利交谈的二体，吓得灵魂都出窍了。
nbsp;;nbsp;
nbsp; 少许过后
nbsp;;nbsp;
nbsp; 大家才回过神来。
「……主上，有很好的反应确实让人很开心……不过在用使徒身体的时候不是也普通的对话了吗？也不用那种看怪物的眼神吧……」
「哦，哦。那样说的话就是那样啊……」
「说起来，不是从前不久就可以很普通地沟通了吗？但，“呀！说话了啊！~”什么的。噗，主上真是可爱呢~」（十字：辉夜大小姐梗）
「……」
对于诺嘉莉母体冷静地吐槽，很难得地动摇了，对紧接在后面揶揄的艾嘉莉，阿一脑门上蹦出了青筋。
「话说回来，艾嘉莉你们，在此之前能正常说话吗？」
「不，英国的超级英雄，深暗的具现深渊之门卿。正常对话是做不到的哦？」
「……是故意的吧？呐，是故意的吧？叫浩介就行了哦？」
「一上来就让我用名字才称呼么……好下流哦。你是哪里的勇者吗？」
「关我吊事！我怎么就成下流的代名词了！？」
突然开始能普通地说话的艾嘉莉和诺嘉莉母体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它们讲话不动嘴——或者说根本没有嘴，因此完全不知道谁在说话。烦人的成分多一点的大概是艾嘉莉了吧……
不管怎样，这个玩笑的言行方式确实是艾嘉莉＆诺嘉莉了。并不是混进来的妖魔之类的。这一点丝毫不用怀疑。
「难道说，来到这个世界之后非常老实的是因为……」
「是的，主上。不知怎的，灵魂不断震颤着。总觉得稍微集中精神努力一下能行的，顺着这种感觉去做居然成功了！」
「……声音明明还是神之使徒那样，怎么总感觉这么轻浮呢……」
「那自然是因为、我既是诺茵特又不全是诺茵特了、现在只是主上的诺嘉莉哦！」
「说明同上！是艾嘉莉的说！」
「并没有解释清楚哦。」
阿一本想着总有一天在它们换成诺茵特身体的话，能够明确对话的时候，会详细地询问对方的真实身份，但没想到那个机会却意外地早到来了。
于是，原本瞪大了眼睛的奥拉萝特，更加瞪圆了眼睛，并小声嘟囔道。
「这种感觉……难道说，靠自己的力量干涉了念素吗？」
诺嘉莉母体和艾嘉莉一起仰过身来。手指和前脚也不忘各种指指点点。那是压倒性的骄傲表现。
「参考了艾希特的信仰心与魔力置换术式，再加上使徒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依靠从希亚大人身上看到的“气势”努力了一下」
「呼、呼、呼、再也不会只让诺嘉莉一个人在那感觉良好了！主上！请看！就连这样的事情也能做到的说！」
连提问的时间都没有。情绪高涨的艾嘉莉身上突然一下子闪耀起来。
刚这么想时，这些光之球就聚集在了诺嘉莉母体身旁——
「超绝美女妖精艾嘉莉小姐、参✩上♪」
左手放在腰上，右手做剪刀状摆在眼睛前，一只脚快速弯曲，像星星一样闪亮的眨眼！（十字：没错，就是《零》里米蕾迪的那种招牌动作，下文有提到）
以“神之使徒”的伶俐姿态，摆出一副像是不知哪国的“烦人小姐（蕾迪）”的姿势的艾嘉莉，就在那里。
但是，却是赤身裸体。
光辉和浩介急忙将视线移开。奥特罗拉和布拉乌·尼贝尔「哇啊！」的红着脸并用双手遮住眼睛。不管怎么说，她原本就是神造的艺术美女，这也难怪。
然后，阿一说、
「你当是提奥吗？快穿上衣服」
冷静的逆向吐槽了。光辉和浩介向他投来了「这、这家伙，果然等级不一样啊」的目光。暂且不论这到底是什么的等级。
「哦呀！这可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看来是全裸是失误了。果然“神之使徒”的感情很丰富啊——红着脸急忙用双手遮住胸部和下半身，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不愧是姐姐。会耍小聪明。对主上全裸宣传，真是耍小聪明啊。而且，这种所谓的“冒失娘”演出……这么大的年纪了不觉得害羞吗？」
「年龄的话题是回旋镖吧，这个愚蠢的妹妹哦」
再次“啪”地发光之后，这次是好好穿衣服的艾嘉莉。是司空见惯的战乙女的装束。
不过，她的背上长着三对既六枚令人看不惯的翅膀。没错，不是之前那种银翼，而是像几何图案重叠在一起的美丽半透明的妖精的羽翼。。
「喂喂，难道妖魔化了吗？靠自己？」
「主上，是妖精。可以吗？我既是空前绝后的超绝清廉可爱天才美女“妖精”。“魔”的要素在我身上哪里都不存在。」
「不要若无其事地堆叠赞美词。完全没有谦虚的地方才是真正的“魔”」
「太过分了。明明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会默默守护主人背后的“守护妖精艾嘉莉酱”才对！」
「为什么呢。言行一点一点地变得烦人起来了……」
「主上，请看！这样的事也可以做到！」
这样说着，艾嘉莉妖精一下子就消失了。然后、
『像这样，消失身影做主人的护卫也是可能的！称赞我！快点，鼓掌喝彩吧！』
「这是哪里的英灵啊。话说回来，不要在耳边喧哗啊」（十字：FATE梗）
就在这时，突然发出“啪”的一声光芒出现在背后的艾嘉莉、摆出一副中二芬芳姿势，强调说「不如说，请说我是替O」。（十字：对，没错，久违的JOJO梗！）
这么看来，继月和香织之后，阿一也想诞生（？）“背后的什么”，似乎也已经到手了。（十字：背后灵，月的雷龙，香织的般若，阿一…………妖精艾嘉莉酱！）
暂且先不去谈什么代价，奥拉萝特重新认真地审视着具现化的艾嘉莉。
「这个念素的密度、“思念”的大小……真的作为妖魔而重生——」
「那边的！是妖精哦！」
「不、不对，因为是由其他世界的“思念”构成的，所以定义上是妖魔——」
「是·妖·精」
「……是的，是妖精的说。真的是作为妖精靠自己的力量重生，真是难以置信。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中。」
如果是在天树中的话，确实有诞生“妖精”的基础。但是，以其他世界的“思念”为源头的妖魔却无法诞生。
尽管如此，在奥拉萝特的眼前具现化的艾嘉莉，的的确确是因为其他世界的，巨大的“思念”而形成的。
「能想到的是……原本就怀着莫大的“思念”？」
恐怕在这里面会涉及有关于艾嘉莉＆诺嘉莉的真面目的的话题。阿一他们也好像有了自己的推测，于是用锐利的视线望向她，等她吐出事实真相来。
「那么，代替空长虚龄的活泼废柴姐姐，由我这个才貌双全、绝世的美女诺嘉莉来说明一下吧」
「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过了啊。你们两姐妹一路货色。比起那个，你不具现化吗？」
「我这边不是要为主上把这个母体带回去改造嘛」
「怎么说？」
「为主人提供最好的服务的战斗女仆，那就是我了！」（十字：这么久了终于回收了这个伏笔！）（音符：具体请回顾花骑士）
「听人说话啊」
奥拉萝特和布拉乌·尼贝尔用惊愕与轻蔑的目光看向了阿一。没想到是个因为人偶（娃娃）身体而兴奋的人……等。阿一虽然想射击，但是由于话题没有进展，所以暂且忍耐了下来。
「然后呢？结果，你们到底是什么？　是诺茵特和埃斯特吧？」
「存在之核是那样没错。」
nbsp; 微微点了点头，看着正大口大口吃着布拉乌·尼贝尔用正体不明之粉做出的绝品曲奇的艾嘉莉（姐），诺嘉莉母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早点具体化，对此表现出了犹豫的样子。
呼，具现化的好处就在这里了！
所以说，你是个愚蠢的妹妹！啊，真好吃啊~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曲奇的味道，真是太棒了~
看到这样子。这里还是，我也具现化吧——
「给我好好说明一下」
“咚啪、啪”连续的两发。诺嘉莉母体和艾嘉莉妖精开在地板上翻滚。
此时在窗外，偷偷窥视着家里的小妖精们一边发出「咔~啊~~，这个世界的终结终于来了啊」的悲鸣一边逃走了。
总之，正座的两个身份不明的存在，对主上的气氛变得微妙的态度中开始了讲述。。
「主上，还记得吗？在神域和艾希特进行最后决战时，那家伙把我们吸收了进去」
「……不可能忘记吧。别说使徒了，连神域的魔物也一个一个地吸收进去了。最后产生的肉块有多可怕，现在也很清晰记得哦」
除了阿一和月以外都没有人见过的、艾希特最后的姿态——奇异的、亵渎性的蠕动的肉块。月的身体被夺回后只剩下了灵魂，而那个灵魂也开始逐渐消失，那便是从对生存的执念转变而来的结果。
「稍微改下话题，我们使徒正如所知的那样是没有灵魂的人偶，同时也是历史的记录库的存在」
「啊，的确是所有个体都有共有的记忆呢」
「咿~嘶」
阿一胡瞥了一眼诺嘉莉母体。还敢开玩笑吗？啊？
「对不起，主上。已经完全成了习惯……」
「是、是吗……」
看她用手指捂着嘴害羞的样子，好像是真的。看来诺嘉莉她们的“是”今后也会继续“咿~嘶”下去。
咳了一声。
「不管怎么说，即使是没有灵魂的人偶的存在，在悠久的历史记忆和神之使徒的立场上，我们也有着庞大的想法」
顺着诺嘉莉母体的话，艾嘉莉妖精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一边眺望着天空一边开口。
「在那个肉块里，寄宿在艾希特之中的想法和我们使徒的想法，还有对传承下来的神兽和魔兽的庞大的想法以及混沌混合在一起」
「在那里，主人。是你把那个概念射进去的」
让神停止而射入的最后的概念魔法
nbsp; “把你散播的痛苦都
nbsp;  nbsp; 还给你，
nbsp;  nbsp; 你这个混蛋。”
「在混沌中，艾希特和我们所持有的几万几亿的负面感情，与死之概念互相冲撞，结果，以相对消灭的形式与艾希特一起灭亡了……」
「那么，信仰心、纯粹的愿望、祈祷等正的“思念”去哪里了？就是说……」
人们一直相信善神艾希特的存在，使徒们也怀着这种想法，神域的魔物中也寄宿着畏惧以外的想法，这些都不难想象。
如此一来，确实，神域中存在着奉献出而出纯正“思念”残留也并不奇怪，大树乌雅·亚尔特在枯萎的状态下自然不会流向妖精界。
「……也就是说，你们就是像这种“正能量”大杂烩一样的存在吗？」
「主上、诚如您所说」
「再帅气一点！深渊氏，请做示范」
「欸！？　……是正向无意识集合体吗？」
「「不愧是中二深渊的窥探者！」」
「吵死了！快往下说吧！」
光辉苦笑着安慰浩介的时候，艾嘉莉妖精挺起胸膛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成为正向无意识的集合体的我们，在那之后在托塔斯徘徊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香织大人回到了原来的身体里，诺茵特的躯体再次变成了没有灵魂的人偶，我们便寄宿其中。」
「原因还不清楚，大概是在无意识中寻找主上的结果，是直接战斗的个体，并且被认为是肉体上的伙伴。」（十字：这句话怎么翻都带颜色啊）（音符：我们不ghs/dog）
「为什么是我？」
「主上，在正向“思念”中也包含着对结束神的疯狂游戏的深深感激之情吧？」
「希望在主上身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根基的念头，也尽在此。」
「……这样啊」
虽然表情很是微妙，但是光辉们看穿了这是一种掩饰害羞的表现。自然地笑了出来。
注意到了这一点，阿一用稍微快的语速说了最后的疑问，好像是在欺骗自己。
「如果说那只是集合体的话，为什么要以埃斯特和诺茵特为基础呢？」
「虽然这么说也没确实的证据，但恐怕，作为原埃斯特的我就是“起源的使徒”吧」
埃斯特是“第一个”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才是第一！没有妹妹能胜过姐姐！并以此目光注视着诺嘉莉母体。
诺嘉莉母体的身体放出了冲击波，被艾嘉莉用手肘挡住了。
阿一的手按下了击锤。（音符：阿一的枪是外置击锤的款式，男人的浪漫！）其结果是“认真的谈话”得以继续。
「我们寄宿在诺茵特的身体里之后，发生了一场内心之争，需要确定主导者是谁！这是一场无意识的等级的霸权之争」
「在还是神之使徒的时候，当然不会有姐妹的感觉，但是即使如此，埃斯特还是会被特别看待的……」
这虽然是无意识中的东西，但结果使徒的想法集中起来，使埃斯特的意识表面化，从内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诺嘉莉母体以非常悔恨的表情摇头、嘟囔着「这真是黑历史啊」。艾嘉莉妖精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像极了黑道混混的口气。（十字：就是说话带弹舌音）
「这对姐妹的关系，不知道算好还是坏呢。……算了。那么，诺茵特呢？」
「使徒的意识从混沌的想法漩涡中表现出来后，我也确立了作为个体的独立意识。恐怕是对主上的“思念”特别强烈的缘故吧。因为是直接“一发穿心”的个体！」
“一发穿心”是物理上的，需要特此注释一下。（十字：又来了白米的文字游戏！）
诺嘉莉母体双手摆在胸前筑成一个爱心，强行无视着被萌到的魅力，阿一把目光转向了艾嘉莉妖精。
「那么其他的个体呢？」
「因为来到这个世界后完全掌握了集合体，所以能够表现出意识、附体也做得到哦」
「嘛，原本都是使徒，所以最初大家的性格都是一样的」
如果在分离的状态下积累经验的话，个性会更加鲜明的分离吧，诺嘉莉母体如此补充道。
阿一为了整理情报，抱着胳膊，露出沉思的表情，诺嘉莉母体ー和艾嘉莉妖精边向阿一靠近边说道。
「嘛，主上。请不要想得那么难。超绝美丽的守护妖精到手了！这样想就好了！我永远是主上的艾嘉莉！那样不就好了吗！」
「可以任意玩弄理想的战斗女仆！这样想不就好了吗！我永远是主上的诺嘉莉！这样就没问题了！」
「如果不好好思考一下的话，回过神来你们就会增殖吧，我可很担心啊」
「「……咿゛？」」
「不要突然装作听不懂。」
一起用一只手托着耳朵说「诶？您说啥？」装成聋子的艾嘉莉妖精和诺嘉莉母体。
已经有了恶魔的军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原使徒与妖精军团也会加入到麾下。
「不要随性的具现化啊？话说回来，艾嘉莉。你在擅自具现化什么呢。明明变成阿拉克涅更方便。更帅的」
「太过分了。在我这样的忠诚心已经突破极限的绝世美女妖精面前怎么说呢！主人是魔鬼！恶魔！但是艾嘉莉喜欢！」
一边放声大哭一边偷偷看的艾嘉莉妖精。真烦人。
「从刚才开始就在想，为什么一言一行都很像米蕾迪呢」
「她对作为埃斯特的我来说很有深思的余地。不管怎么说，在历史上，第一次没能杀掉的存在，甚至连其他个体中也有反被她破坏的。」
和主上不同的头脑很奇特又强悍。并且，头脑很奇怪吧？真是个性十足。明明对她没有任何感情，却频繁地回忆。总觉得有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奇妙感觉袭来。（十字：这就是精神污染啊……）
所以、
「为了获得个性作为范本，应该没有比这更优秀的人才了吧。」
「那家伙的影响力到底是怎样啊？太恐怖了。月和希亚有时候也会冒出类似她的言行来……」
那当然是因为，我乃空前绝后的超绝天才美少女魔法使米蕾迪酱啦！　理所当然哦！　然后，阿一就幻视到了一手在眼前摆出剪刀状，闪亮眨眼的小米蕾迪♪。赶紧甩了甩头将这可怕的幻象赶出脑子。
「嘛，我知道主人更喜欢阿拉克捏，嗯，要想在这个世界之外也毫无阻碍地具体化，还需要再稍微调整一下，所以我回去了。开心吗？我是一体两用的美味妖精艾嘉莉哟？」（十字：我比阿一还烦，米蕾迪的说话方式翻的让我想掐死她）
「快滚回去！」
「叽！」
“啪”的一声放出光芒，“吧唧”一声掉在地上的阿拉克捏，用令人恶心的动作摇摇晃晃地挪动着脚。（十字：就像翻身死掉但没死透的蟑螂）
看着这一幕，仿佛身体失去了水分般干瘪的光辉，对脸上抽筋的浩介说道。
「怎么说呢，魔王军在不断地被强化啊。」
「很可笑吧？即便如此，如果只是“普通的军团”也就算了，这里可是最强的干部（新娘）增加了哦？请作为勇者发表下感想。」
「我啊，想辞去勇者的工作。」
「土下座吧。对于与魔王军相对的勇者来说，一定是最好的武器」
「深渊卿是魔王侧的吧？贿赂之后能帮着说情吗？」
「接受勇者的贿赂什么的是怎样啊？」
「高中退学后开始的这次旅行，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会下跪又不会贿赂的勇者只是三流勇者。」
「那个曾经是好孩子的勇者，完全消灭了啊……」
对于以严肃的表情说出迷之言语的光辉，浩介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正当阿一无视这两人的对话，将视线投向了奥拉萝特的时候。
「呜咿~、请不要杀我！」
在椅子上发动了抱头O防。显得非常害怕。布拉乌·尼贝尔的脸色也很不好。还说出了「万一发生什么事的话，就用这丰满的身体做女神的盾！」这样像是做好了必死觉悟的气氛。
看来，从对话中理解到阿一是“神杀”而感到了恐惧。（十字：老人妖赛利卡默默点赞）
「不，我什么都不做。还有最后的要求呢」
「还有吗！？说了世界的隐秘事项，还有枝叶的干涉权……尽管如此还不够！？或者说，如果那个工作结束了的话，没有用的东西就要处理掉了……」
「女神大人，请振作起来！一旦有情况……这个布拉乌·尼贝尔献出身体也要阻止他的」
「喂，算了，别干了。我真要死啦」
因压力而翻起白眼的奥拉萝特，和「这家伙是鬼畜啊……啊，原来是鬼畜王啊」以这样的眼神看了过来光辉他们，以及因SAN值被当做祭品葬送而翻白眼的阿一。
「总、总之，会谈差不多结束了，暂且先以“小天树”复活为目的吧？不管做什么，必须先解决那个的问题。」
「是啊。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会发生妖魔大规模入侵了」
在光辉和浩介的话语中，阿一和奥拉萝特恢复了正常。根本看不到比如对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唧咕唧咕秀肌肉妖精的存在！
「然后，奥拉。具体怎么办才好？」
「啊，是的。请大家前往四方的小天树下，那时，再把天树的一截分枝拿出来就行。」
这样的话，即使在遥远的地方，也能通过天树的枝条让东西南北的小天树复活。
光辉用沉思的表情嘟哝道。
「为了慎重起见，一个人留下比较好。天树在此期间陷落就没有意义了。」
「那样的话，天之河，你留下来。最能受到天树恩惠的人是你，防卫战更擅长吧？」
「那我和南云去还有幸存之都的北和东吧。怎么移动？」
「指南针和水晶键就足够了。如果不是跨越世界壁的话，魔力消费也不是那么多。好好收拾一下。」
「主、主人。请让我和艾嘉莉姐姐分别跟随。作为记录员」
「你们这些家伙，莫非是对摄影很感兴趣吗？」
「欸，可能是因为原本负责记录保管吗？摄影，超开心的说」
「这、这样啊」
总觉得人生很充实的艾嘉莉＆诺嘉莉。马上开始猜拳（艾嘉莉为此特意变成妖精模式）决定谁和阿一同道。看起来真的很开心。
「女神大人，我要向大家传达世界救济的事情。一起来——」
「不行。」
「还不行！？」
「人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以吗，布拉乌·尼贝尔？你可以记住。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那种帅气的台词，不想让她用在废柴的借口里啊」
「如果大张旗鼓的宣布之后事情没办成的话……即使不到那种程度，因为意外事态而延期的话……我没有勇气召开说明会啊。让你们看到我的身影得是在成功结局之后的事！」
总之，准备好保险和预防线的女神，构筑了不可逾越的坚实防线，准确说是胆小鬼才对。就连布拉乌·尼贝尔的目光也像是投向了令人遗憾的东西。
光辉一边苦笑一边追问。
「奥拉，小天树复活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已经失去了的“世界树的枝叶”的再生之旅，不过，这期间，天树不要紧吗?」
「妖魔们恢复了理智的话，会交给那些孩子去守护的」
并且，奥拉萝特的视线朝向布拉乌·尼贝尔。
「尼贝尔一族并不是完全没有成为化身的适应性。可能会有几十年不在家，布拉乌，我不在的时候就交给你了。为了能作为女神代理发挥一定程度的权能，之后会创造出神器，所以拜托你了。请和妖怪的孩子们一起守护天树」
「嘿呀！我是女神大人的代理？多么光荣啊！！」
呜哦哦哦哦哦哦！！地再次爆发出欢喜的咆哮。
阿一他们快要从椅子上滚下来了，原本正在慢慢回到窗外继续偷窥的妖精们又一次说道「这次世界真的就要结束了！！」哭着逃走了
「等、等一下，女神！快给我等一下。你现在正在做一件荒唐的事。！」
「说什么呢？布拉乌经常起到巫女的作用。可以信赖，力量不足的部分会由妖魔们来弥补，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你是不知道在异世界蔓延的汉女们！你怎么能做那种可怕的事！」
「完全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布拉乌·尼贝尔的外表和克莉丝塔贝尔很相似。简直让人以为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也就是说。就像，那个克莉丝塔贝尔变成了女神一样！（十字：NOOOOOO！抱头呐喊中……）
汉女的女神——简称“汉女神”爆诞的危机。
「诞生出这么凶恶的新物种的可怕之处，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倒不如说，不知道被要求去理解什么啊！？」
这种恐惧，一定只有被盯上屁股的男人们才能知道。那种粘糊糊却闪闪发光的眼神，是连魔王都无法克服的魔眼。
这可是，某种可怕未来的凶兆啊……虽然阿一直到最后都反对女神代理，但因为实在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最终光辉和浩介表示理解并且以「我们能体会你的心情」说服了阿一。
就这样，做好汉女神会诞生的准备，虽然有点不安，但阿一和浩介还是各自向北和东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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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妖精界北方的都城“莉芙丽”。
虽说是首都，但街道并没有那么宽。只有棵高约三百米的“小天树”孤立于此，其根部长着稀疏的杂草。放眼四顾皆是无绿的漫漫荒野。
在这“莉芙丽”中，仅仅只剩些小妖精存在了。位于山麓上的都城在三百年前便已经灭亡，如今只有住在小天树树洞与枝叶之上的人还苟活于世。
其中一位，拥有着地球上所传承的妖精的姿态的——长着半透明翅膀，手掌大小的少女，从居住的树洞里露出个脸来。
「……已经，玩完了吧」
在平时缠绕在身上被风吹得轻轻飘动的，淡绿色的长发，如同是在表达她那阴郁的心情一样，无力地耷拉着。
「伦姐姐，不要说那种话哦」
像为了抵抗长发的下垂而啾啾地往上拉的，是一个有着桃色蓬松鲍勃头的少女妖精。虽然发型不同，但长相却一模一样。或许是双胞胎也说不定。
「没办法啊，奇诺。帮不了的……已经没法阻止那位大人了」（十字：出现了！又是那位大人！）（音符：你难道敢直呼那位大人的名字吗？）
「但，但是——」
妹妹奇诺似乎想开口说些什么，但在此之前便响起了可怕的冲击声。如同特大的雷击一般的轰鸣声。
奇诺「吓啊啊！？」的抱头蹲防着，与此同时传来了了住在小天树中其他妖精们的悲鸣。
伦也「吓！」的从树洞的边缘缩回了头。然后又战战兢兢地往外面看了看。
——噢哦哦哦哦哦哦哦！！！
天空好像是在呻吟一般。看到的是巨大的影子。不，逆着阳光望去，看到的是一个正举着拳头的岿然巍峨巨人。（十字：可参考《旺达与巨像》）
那是能与天树匹敌的巨大，小天树在它面前不过是生长在地上的杂草一般。
再次，挥下可以说是神之铁锤的巨大拳头。
再一次，雷鸣一样的冲击向这个小天树袭来。
小天树闪耀着光辉，本应不可见的结界显现出彩虹色，挡下了巨人的拳头，而那结界覆盖范围已经十分狭窄。仅仅只有能够覆盖住小天树的程度。
同时，原本就很稀疏的叶子开始啪啦啪啦地掉落，枝头像腐朽了一样失去了颜色，树干也一点一点地裂开了。
这颗小天树快要到达极限了，这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情。
曾经作为妖魔之身，却连神话的存在都会畏惧的，带来了绝对守护的北之王，居然成为了将本应该守护的民众逼入绝境的天灾。
「女神大人哦……」
鸭子坐并颤抖着的奇诺。原本和姐姐一样，能如同呼吸一般自然的御风飞舞，但是小天树带来的念素逐年减少，现在如果没有强烈的意识去催动的话，想要飞行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这样的妹妹妖精面前，论的脸上带着生死已然看淡的表情，一步一步地走近，默默地紧紧抱住她。
「至少，祈祷会有天树之子能幸存下来吧？」
「……嗯」
“哔咔哔咔”不吉利的开裂声响了起来。这数千年间，一直守护着北都小天树的结界终于迎来被打破之时。
妖精的姐妹互相拥抱，静静地等待着结束的时刻。
然后、
——噢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呀？冲击并没有到来？
——哦、噢哦哦！！　哦噗！？
冲击声响彻云霄。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爆炸声吧？顺便说一下，被尊为“山之王”的巨人，以前从未发出过这样的声音。
——哦啵！？
「嗯嗯？」
「哈？」
传来了地面的响动声。就像什么巨大的身体倒下了一样
「露、伦姐姐？」
「好，好像有些奇怪啊？」
――噢！？　噢！？
「绝对很奇怪吧！？」
「山之王大人，会发出那样的声音吗！？」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诶！？怎么感觉热闹起来了！？」
「为什么能听到欢呼声！？」（十字：等死的悲伤气氛一下子变得嗨起来了……）
姐妹面面相觑，一拍之后。就淅淅索索地从洞口露出脸来张望。
在那里，出现了山王被抓住衣襟来回殴打到痉挛的情景。
「「诶诶诶诶诶诶诶！？」」
简直惊天动地。能与神匹敌的山一样的妖魔被被抓住衣襟就已经令人吃惊，但是，抓住衣襟揍人的那个存在，简直让人惊愕到眼珠掉下来。
金属构成的身体上，三对六枚金属的翅膀，全身装备着兵器，一边散布着真红的粒子，一边挥舞着熊熊燃烧的拳头的金属巨人。
是的、
「好吧，超级密雷迪G·Mark Ⅶ！人型战斗机器人的浪漫力！现在充分展示给我吧！」（十字：啊？阿一你居然没有亲自驾驶啊？）（音符：刚大木哒！）
是的没错，就是阿一那台作为莱森大迷宫的最终守护者而配置的，香织、雫、提奥三人冒冒失失去挑战而反被吊打一顿，后被认为过于危险而惨遭废弃的浪漫兵器。（十字：这段详情参见托塔斯旅行记11）
根据疯狂的炼成师阿一，秘密地进行改良，不断的进行改良，重新诞生后样子就如所见到的那样。
另外，全长能达到一千五百米是因为，机器人穿带着机械外部装备这样浪漫的缘故。将外部装备进行卸除的话，就能使其变成苗条化&速度型了，那么反过来穿上去，变成巨大化&力量型不也理所当然吗？
MarkⅦ是巨大机器人模式，本体为Mark V，苗条型为MarkⅥ。之后，根据各种的战况有Mark XX的存在。
总有一天会制作在宇宙空间中漂浮的专用卫星，将外部装备零件从宇宙投送！也有这样的构想。（十字：参考《枪心剑刃Gun x Sword》）（音符：我觉得参考下01也行-猛犸秘钥）
当然，这是对妻子~们是保密的。知道的只有愁爸爸和八重坚家的父母与祖父，以及浩介。也就是说，知晓此事的只有浪漫信徒。另外就是，八重坚家的各位也希望穿上钢O侠装备。
顺便一说，SMG（超级米蕾迪G）除了自律行动模式之外，还能用阿一的控制器（PlayStation○的改良品）来操作。（十字：阿一居然外部遥控派啊！虽然不是邪道，不过因为不够燃而淘汰的古早设定了，参见《铁人28号》）
「主上！主上！我可以凭依吗！？在成为女仆机器人前，可以先用巨大的机器人来HIGH吗！？」
「别开玩笑了，诺嘉莉。你一定会摆出中二芬芳姿势吧。我的SMG会让你摆出JOJX立的吧？巨大机器人做出滑稽动作什么的我可不承认……不，如果本就是这种概念的机器人也就算了。机器人本身可没有贵贱之分！」
「主上是浪漫笨蛋！那至少请让我替代吧！我也想操作！」
「啊，喂，住手！MarkⅦ体型巨大，需要细腻的操作——」
「嗯，适当地上上下右左○××！」
「等、你这家伙！」
妖精姐妹目瞪口呆望向头顶处。几乎在前面和眼睛鼻子差不多高的粗枝上，有个陌生的青年和一个金属身体的女……女人（？）在那里，伙伴们的妖精们欢呼着，然后，巨大的机器人踩在山之王身上边喷射导弹边开始了霹雳舞表演。
空中发射的导弹像烟花一样。
所以、
「「到底是什么鬼啊……」」
如某熵那样而吐出了像是白色珍兽的台词。。（十字：据说是《魔法少女小圆》的梗）
在那之后，山之王——传说中的巨大妖魔消失了之后，看到不明身份的两个人登上了小天树的天边，很多妖精都战战兢兢地追随着。
他是在绝体绝命的大危机中来访的救世主。
但是，这样一来也太不了解他的底细了。毕竟谁也没见过也没听过操纵那样金属巨人的传说，所以毫无建树。
如果那两个人有敌意的话，我们只能灭亡。一旦摆脱当下困境的兴奋过去，对那二人组的强大和异常的恐惧就会涌现出来。
他们到底打算在小天树的顶端做什么呢……
小小的人形妖精哇啦哇啦地聚集在一起，从山顶直径三米左右的立足点边缘露出脸来。除此之外，也有些隐藏在周围枝叶的阴影下观察情况。
在这之中，当然也有伦与奇诺两姐妹，屏住呼吸注视着。但是，只有两个人的毛色与他人有些不同。
「呐呐，伦姐姐，那个人果然……」
「嗯，绝对没有错！」
一定是，正因为是伦与奇诺能够明白会发生什么，心中恐惧感觉消除了。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仿佛迷路的孩子找到了父母一般。
在那视线的前方、
「主上，聚集了很多呢，请给我捕虫网和笼子」
「给我住手。」
「那么，请给我精O球吧」
「给我放弃捕获啊，你是鬼吗？」
「是主上的诺嘉莉哦」
「……」（十字：有其仆必有其主……上梁不正下梁歪呐）（音符：但是如果阿一发明了类似精X球的神器.....）
就这样吵闹着，那个年轻人——阿一举起了木制的手杖。奥拉萝特将分离天树枝做出的那个，简直就像魔法使的短杖一样。
接着，刚将其举起就立刻放出光芒，如同淋浴一样浇筑着整棵小天树。
顿时，小天树更加闪耀了。一点点，一点点，变色了的树枝恢复原来的颜色，新的叶子发芽，裂开的树干也再生了。
光的波纹缓缓地起伏，大地开始微微地闪耀，小天树的根部开始慢慢地露出可见的绿色。
虽然不像圣树恢复力量的时候那么戏剧化，但是再过半天的话，肯定会完全复活的。在此期间，阿一在这里待机，保护好小天树的话，第一个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女神大人……是女神大人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了！」
妖精们之间再次爆发出欢呼声。对于阿一和诺嘉莉母体，虽然有着到底是什么人的疑问，但已经没有了畏惧的感情。只是，感受到令人怀念的女神大人的力量，作为自己的伙伴，将对方作为救世主的感情涌现出来。
很多妖精们在空中兜兜转转地跳起舞来。维持飞行的力量回来了，现在又能够像以前那样在空中自由地飞舞了。包裹着身体的球状光和飞舞的光之碎片使小天树周围变成了夜空中的满天繁星一般。
满足地眺望着这样的光景的同时，阿一向诺嘉莉母体轻声细语道。
「喂，诺嘉莉。有好好拍吗？」
「咿゛！　既然主上给我安装了相机功能，在下诺嘉莉就不会错过这个拍照的机会」
「好极了，只有刚才的——显得太过单一了吗？总之和巨人的战斗是SMG的很好的演示。毕竟一边竭力隐藏一边慢慢地改良是很辛苦的啊。」
「把它寄存在G10那边不就好了吗？」
「蠢货！机器人要自己做出来，那感觉才是最棒的！」
「提到兴趣的话题，主上的人设会崩溃，我喜欢！」
「啊？你说啥？」
一直藏着也不是个事，差不多该得到妻子~们的公认了。大概会很难吧，但把这个如地球传说中妖精们嬉戏的梦幻般场景播放出来，就能作为倾斜心之天平的一项助力。正因为如此，在阿一询问了北和东的详细情况之后，最后选择了这里。
到时候，雫她一定会感动得一塌糊涂，乘机抓住她的心之空隙让她承认机器人的事情。如果雫陷落的话，那两人也一定行，那之后月也一定会同意的。一定，大概，可能，如果是就好了。
此行的另一个目也顺便要完成。将天树枝的手杖轻轻地插在脚下的凹坑里，阿一提高了声音。
「喂，你们听着。我的名字是南云阿一。我是被女神奥拉萝特拜托来救你们的，在此我有个提议。给我听好了」
嘈杂吵闹的妖精们，仿佛恢复了本性一样，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其实，我在考虑创造“另一个妖精乡”！」
这下子满是疑惑的吵闹声立刻扩散开了。妖精们开始面面相觑。
「女神奥拉萝特将天树的树枝分给了我，正如刚才你们看到的那样。作为救济她的答谢，她也将会不吝协助！」
「不愧是主人。虽说不是谎言，但这微妙的和事实不一样的说法还真让人心动」
「稍稍给我闭嘴！」
「咿゛！」
对奥拉萝特说出的最后的要求。其实是这样的。
具体来说，就是将天树得分枝放入宝物库中生长，切断与天树本体的联系，从而就此成为完全独立的世界树。
格拉斯普·格洛利亚（紧握于手的荣光）和相互变换系统并用的话，独立型世界树——宝树的创造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宝物库中的世界”——以此现状暂时命名为“箱庭”，但是，还可以创造的更加完整吧。
怎么说呢，阿一想要做出适合神灵居住的世界来。在这里，如果将九大世界相同的要素聚在一起，构建独立的自然体系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完美。
那么，下一个要求当然是——居民。
在能够创造所有能量的庭园里，理论上就可以存在所有的生命。那么，就该以所有种族共存的世界为目标吧。
「我能理解你们对离开这个世界有所抵触感。但是，请考虑一下。当这个世界再次陷入危机的时候，有或没有能够避难的世界存在，究竟哪个选择比较好？」
这是煽动家ＨＡＺＩＭＥ的演说，以及诺嘉莉母体用不知道从哪里发出的BGM来烘托气氛。
顺便说一下，关于妖精移居的事，是奥拉萝特在事后才同意。此时连最后的要求本身都还没有传达，这是理所当然的。
反正已经方方面面都考虑好了，但为了以防万一，出现为难的场合，是妖精们自己提出「我们想要移居！」的这一说法，到时候我方伙伴就增加了。（十字：魔王用的就是两头骗的空手套白狼，用女神会帮忙的来忽悠妖精们移民，等妖精心动了再去忽悠女神说是妖精们想要移民……）
到时那个对待妖精态度消极的女神。就一定会有「是啊……比起只有无能女神的世界，有救世主的世界会更好吧……是的，对不起。请随意」这样的话。
「当这个世界再次陷入绝望的时候，你们依旧继续坐等救援吗?还是共创一个可以迎接同胞的理想之乡，自己成为拯救者?那么，是哪一个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就在这儿，再给你们一个妖精乡!！」
就像是，我会分你世界的一半！那样诱惑勇者的魔王似的。诺嘉莉母体的BGM也于此刻到达了高潮。
妖精们不知所措。这是当然的。刚被拯救之后，马上就被告知为了拯救未来的某人需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自然无法马上就吞下去，当然，对离开这个故乡也有些抵触感。
即使是救世主的话，也无法马上点头——
「去！我要去！带我去救世主的世界吧！」
「啊，伦姐姐！等一下！我也去！和大哥哥一起就好了！」
突然跳入大家视野的是伦＆奇诺。
「哦，我的主上，拍摄很顺利哦」
「为什么特意说的？」
「可爱的妖精的裸体是不是好好记录下来了，当然是很在意的！」
「想要的是震动粉碎吗？还是魂魄魔法的冲击？」（音符：god-hand-crash！）
说实话，在北都的妖精们没有穿衣服的习惯。虽然男女之间有区别，但他们没有性欲和羞耻感。以前作为嗜好品也有佩戴首饰和服装的，在这种灭亡危急的情况下，既没有想去玩乐的思考余裕，也没有让小天树生产素材的余地，所以自然而然地就被废弃了。
当然，虽说是美少女，但对于手掌大小的少女，阿一并没有任何想法，所以之前对诺嘉莉母体的玩笑言行做出了震动粉碎的动作。（十字：阿一，你去玩玩E社的游戏就会有想法的，相信我！）
「嗯，果然在救世主的身边感觉很好呢！」
「大哥哥，大哥哥！可以骑在肩上吗？」
「啊？嘛，好吧……」
之前一直在阿一的周围愉快地飞来飞去，直到奇诺坐在阿一的肩膀上开始放松下拉。
无论如何，仅仅因为是救世主，这样的理由是无法解释为何好感度如此之高的。不由得，阿一看着被劝诱的她们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其中的真意，在下面的言词中才得以判明。
「救世主先生受到了风之神的宠爱呢！」
「我们是从风之神大人中诞生的，所以知道！」
「风之神？怎么回事？」
听到这里可以明白，这对妖精姐妹好像是以风之神的传承为源流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神之女儿。因此，其关于对风的敏锐感觉是其他存在无法效仿的。
「但是，我来这个世界就在几个小时前。未曾见过什么风之神啊？」
「那么，是救世主所在世界的神吗？有强大而美丽的风的气息哦？」
「嗯！那个，大哥哥。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连接着。我想，那位神大人一定也是为了让大哥哥在任何地方都能被感受到而做的记号吧。」
「那是什么鬼啊。被不认识的什么人做了记号什么的感觉很恐怖……」
「是外遇吗、主——嗯咕咿，咿……」
说到宠爱就会想到月，但却不能理解所谓的风之神。在下意识的对诺嘉莉母体进行了眼镜蛇绞杀的同时思考着。然后，突然想到了。
「难道是、吗」
「救世主大人，如果拜托女神大人的话会帮你召唤吧。」
「因为风是连在一起的啊！因为是神，所以我觉得会很容易过来的！」
说起来，不只是风，拥有水和光这样自然神格的存在，即便是隔着世界也有着某种联系的情况下，虽然不像勇者那么容易召唤，但还是可以的。特别是与“世界树的枝叶”有着强烈联系的神格。
「好吧，一起试试看吧」
不理会妖精们的这是什么的疑惑，阿一就把诺嘉莉母体丢到一边，然后用水晶钥匙打开了大门。
相对于给自己加上记号的风神，要从这里跨越世界打开大门的话魔力消耗太大了。因为不想浪费，所以拉过来的是奥拉萝特。
「哎呀！？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态吗！？还是需要说明会吗！？」
「用不着颤抖」
大门对面传来「南雲！？」是光辉惊讶的声。虽然想一起来，但不能让天树无人留守，所以就请先忍耐着吧。
阿一说着「借一下。马上还给你」这样子的话、然后用在教室借橡皮擦的那种安心感绑架了女神，关上了大门。
「噢、是女神大人……」
「女神大人降临了！」
「女神大人！　女神大人！」
随着奥拉萝特的登场妖精们陆陆续续涌现出来。再次一边撒着光一边跳舞，或者是平伏拜首着。
「呜、对不起！」
女神，向妖精跪拜。然后，马上做出道具把自己的脸覆盖上了。
墨镜放在哪里了……总之先戴上口罩——啊，别摘啊！别拿走啊！你这坏人！
「又想哥布林化了吗。比起那个，我有点事拜托你」
「实现了的话可以还给我口罩吗？」
好像无论如何都想戴口罩。需要什么东西遮盖脸部才能产生安心感似乎成了习惯。
阿一虽然有些愕然，但还是点了点头，问她能不能从风的气息中召唤出那个标记了自己的神格存在。
「……嗯，是真的呢。也许是因为所处世界不同，不注意的话连我也不知道呢，但是确实感受到了神格的气息。正因为这些孩子是风之神的爱子，所以才注意到了呢」
奥拉萝特的表情就像看到了怪异现象一样。竟然会中意这个可怕的外道大人，这到底是哪里的脑子有坑的风之神啊？！（十字：此处脑补《慎勇》里的女神颜艺）
阿一作势要扔掉口罩。奥拉萝特立刻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小天树好像恢复得很顺利呢……欸，如果你想回应对方的话，虽然会有这样那样的条件，但好像总会有办法的。不是单纯的异界之神，而是其他世界的化身之子，这种风的气息——不，只要追溯思念就不难了吧」
「可以的话就好。因为有线索。回去后再确认就行了」
「我明白了。能量的消耗超过容许范围的话我就会中断。但是，这也是对世界救济的感谢之一。我试试看吧」
咽了口唾沫，奥拉萝特表现出了安心样子。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要求的话，就能坦率的实现，真是的。内心一定是这么想的。
奥拉萝特闭上眼睛全身发光。如同互相呼应一般，小天树也发出了光辉。光粒子卷起了旋涡，直冲云霄。妖精们时隔数千年再次近距离看到了女神的力量的展现，发出了欢呼声。
然后，光球缓缓聚集在阿一的头上……
好恶心！！一坨绿色的史莱姆出现了。
「很对不起！我失败了！」
怎么会！？
「不，并没有失败。但是我能明白你的心情」
缠绕着浅绿色的风降临的是史莱姆，吧唧一声落到了阿一的头上。不知道是不是在抗议什么，伸出手来啪嗒啪嗒地敲他脑袋。
奥拉萝特用「欸，这样不定形的神没问题吗？话说回来，这真的是化身之子吗？」这样的目光询问着。
「但是，该说果然还是怎么样……真是你啊。在我身上加上奇怪风的印记」
绿色的史莱姆——星灵界的星树的化身鲁特莉亚的眷属神“流天的神灵-安提”的分御灵。掌管世界天空和风的神，会『有、有什么事吗？』的表现出扭扭捏捏的样子。
「哇～哇～～哇，异世界的风之神好可爱！」
「我也要一起玩~」
本来就是天真无邪的性格吧。伦和奇诺的妖精姐妹，开始在安提史莱姆周围快乐地旋转。另外，在想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把脱臼的关节恢复过来的诺嘉莉母体也开始无意义原地打转。这是故障了吧？
安提史莱姆似乎终于注意到了周围的情况。认识到了无数的妖精、小天树和女神的存在，以及因为关节脱离而以恶心的动作打算扳回去的诺嘉莉母体。
「那个……可以的话让我帮它具体化一下吧？因为力量的种类不同，所以说到底只能做出暂时的临时用身体。」
「哦，不愧是女神。现在才第一次有了实感」
「……那种说法真令人感到悲伤」
话虽如此，奥拉萝特将念素与寄宿于安提史莱姆的思念结合了起来，实行暂时的具现化。
这样的话，从聚焦的光芒中——
「啊！？变回人形了！？等下，这是怎么回事！你与宝物库的连接突然中断了！气息也变小了！」
出现了一个很吵闹的女孩子。或者说，和以前战斗的时候一样，有着淡绿色双马尾，身上穿着舞女服的十多岁左右的少女——本来的样子的安提出现了。
只见是个美丽的美少女。淡绿色的风缓缓地缠绕着她，于空中漂浮，光华神威在身后溢出。
不愧是司掌一界天空的神灵。光看外表的话，比起奥拉萝特更像一位女神。
但是，从刚才开始嘴里就像机关枪一样响个不停胡乱的发着牢骚。还保持着史莱姆时的癖好，盘着腿用小屁股坐在阿一的头顶上，从上面窥探似的啪嗒啪嗒地拍着阿一的脑袋。
看来，在阿一被召唤到机工世界的时候，与宝物库之间的联系突然中断了，甚至连气息都几乎感觉不到了，嘛，总之好像很担心的样子。
还有，还没好好理解当前的状况，所以好像有点混乱。
总之，先用赤足的指尖唧咕唧咕地夹住了阿一的两颊、
「好烦人啊！」
「呼呀啊啊啊！？」
抓着那双脚用力的挥了出去。把一路上的妖精们就像保龄球的瓶子一样弹飞出去，但是，她们更像是被风轻轻地吹翻了。顺便说一下，弹飞的妖精们也被风包围着保护着。
「什、什么啊！没必要生气啊！我很担心你所以答应了召唤，你要温柔一点！啊，就算你担心，我也不会担心你的。我只是担心担心你的希亚而已！可别误会了！」
「你是哪来的傲娇啊」
“嗖~”地在空中滑着回来的安提看起来有些泪目。言行跟史莱姆的时候一样，完全没有变化。
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说那是自己的专位一样，想要坐在阿一头上——如果接触的话就满足了吗，几乎像浮着一样完全感觉不到重量——试着抓住她夹在腋下，像往常一样用手指去戳她的脸颊。
果不其然，「快，快助手啦啦~」虽然她拼命用手将对方推回去，虽然看似讨厌，但还是觉得很开心。像希望被关心的孩子一样。果然，即使恢复了人形，其内在也还是和原本的一样。
这时，伦与奇诺用闪闪发光的笑容向周围的妖精大喊道。
「大家！这样就明白了吧！救世主先生真的是受到神大人的宠爱的值得信赖的人啊！」
「与风相连之子，一定会做出舒适的世界哦！因为，大哥哥，是这么被风之女神所爱的！」
「啊！？宠爱！？被爱！？你们几个！别随便乱说啊！这家伙是希亚重要的人，我只是稍微在意一下而已！你也不要误会啊！宠、宠爱什么的——算啦」
脸颊染红的瞬间便化成了风，从阿一的手臂中逃脱出来，但是，不仅没有保持距离，这次换成了骑肩车的状态。两脚紧紧地交叉在一起，双手在阿一头上环抱的模样，只能“宠爱”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实际上，阿一身上有着即使相隔世界也不会消失的浓厚气息。比起言语，行动更为实际的证明了这一点。
明明曾经被打的破破烂烂了，变成了分御魂史莱姆之后，也受到了相当粗暴的对待，真是不可思议呢。流天的神灵其实也是M体质吗？确实，阿一因为安提的反应很有趣，所以在神灵史莱姆中是最关心的是她……
无论好坏，和艾嘉莉一样，如果利用念素和思念的话，神灵们也能恢复原本的样子，而且，也会像预期那样对妖精们的劝诱有所帮助，所以阿一很满足地点了点头。
然后、「我说，喂！没事当然最好，但说明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抱着阿一的头还嘟嘟囔囔着的安提，阿一想着要不要把她丢回宝物库里去……
「啊，这位小姐！天树的女神你想做吗！？」
安提具现化后，像是要确认什么似的沉默凝视着她的奥拉萝特，此刻用灿烂的笑容和充满血色的眼睛逼近着。
「呼诶！？诶，那个，这个世界的星树大人？」
「天树的化身奥拉萝特这么叫就好了。异界的化身之子啊，说来，能代替我做女神吗？不，做吧。应该做哦。不做太可惜了！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了！现在的话送特典是……特典是……什么都没有，不，对了！现在的话就把这个世界全部给你吧！」
「这是从女神到魔王转职吗？」
「呐，呐，这个女神大人，好像太过拼命了，好恐怖啊。为什么眼睛都是红色血丝啊？你真的和鲁特莉亚母亲大人一样是化身吗？」
「真是遗憾啊」
「世、世界真大呢」
「我是遗憾的女神真是抱歉！所以，快来换人当女神吧！？」
对于快速逼近的奥拉萝特。安提害怕地移动到了阿一的头上。以正坐的姿势，将女神伸过来的手用猫猫拳般扑通扑通地拍了下去。如果可以飞就好了，但前提是不离开阿一的脑袋的话。
某种意义上，妖精们对女神二柱所紧贴着的青年这一罕见的景象发出赞叹之声，在伦与奇诺的号召下，决定移居的人陆续聚集了起来。
而对于自己世界的人民正在被挖走这件事，想要拼命逃离黑暗职场的奥拉萝特并没有注意到。
阿一，哼了一声……稍微思考了一下，紧接着，禁不住对到访的幸运露出笑容。一定是因为自己平时的行善积德，才有了如今好报福运降临。（十字：阿一你的脸皮已经厚到可以硬抗神代魔法了）
「奥拉萝特、我想确认一下」
「什么？我现在正忙着说服这孩子」
「够、够啦！天树的化身什么的根本不想做。因为要照顾这家——不对，因为是要照顾希娅啊！」
「闭嘴，绿史莱姆」
「呜咿！」
更加尊敬我一些啊！阿一无视着用脚吧嗒吧嗒敲打自己的安提问道。
「安提有化身的适应性吗？」
「是的，没问题。虽然不如我，但有历代女神的平均值左右。在平时完全可以起到化身的作用了。」
「那是因为这家伙自身呢？还是因为，她出身与化身本身并且自然拥有一部分神格？」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或者说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个鲁特莉亚究竟用了什么样的理法才让这孩子诞生的。如果是分清楚自己存在的方法的话，适应性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应该是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自己消失的不容易的方法。我也不是做不到，但是完全不想这么做。我认为那个孩子的适应性很可能是偶然的。」
「原来如此」
阿一点点头，笑嘻嘻的。因为害怕，所以后退了。
面对这样的奥拉萝特，阿一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请停止劝诱吧。」
终于成功恢复关节的诺嘉莉母体说：「哟~不愧是主上！用什么借口呢！请让我吐槽一下！」用手指指着走了过去。。
然后、
「这家伙啊，要成为我的女神啊」
说出了这样子的话。
安提死板地僵直。稍作思考，就一点一点地从脖子往上染红——「芙呜！？」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跳了起来。在阿一头顶上，双手抱着膝盖，就这么陷入混乱中，轻飘飘地漂浮着。
将那眼睛轱辘轱辘旋转嘴里嘀嘀咕咕默念着的流天的神灵丢在一边、阿一简要地将“最后的要求”交代给了奥拉萝特面前。
听了那个、
「那，就是说，把那个孩子变成独立型天树的化身！？」
「哦。虽然不是接替你当化身，但也算是听到了件不错的事，对吧？」
这位外道先生的要求果然是最糟糕的！奥拉萝特抱着头。她算是深入骨髓的理解到了这点，根本没有拒绝这个的选项啊。
「这样一来，创造自己的原创异界的最后一个零件也都准备齐全了呢——呸，是人才，不对，是神材才对」
「我没有欺骗你吧！？会被尽情地作为材料才使用哦！你听说了吗？是叫安提对吧！我不是在说坏话啦，快点来这边化身为天树吧！那边绝对是黑色的！！」
「真没礼貌。有个舒适的职场。倒不如成为伙伴中最出色的人」
「啊，这和前任对我说的劝诱话一模一样！」
至少应该说算是一种抵抗吧，还是为了不让珍贵的神材逃走，奥拉萝特不断地招徕着……
然而那家伙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软绵绵的。岂止如此，简直就像气球一样被吹走了。侧耳倾听她似乎在说什么、
「呵呵，呵呵。你终于开始崇拜我了。完全不坦率！但是，“我的女神”是……真是的，谁是你的啊！嘛，这个安提大人是觉得你很可怜哦？虽然想这么想也是没办法的！嘿嘿……」
一边哼着什么一边嘟囔着。完全进入自己的世界的样子。感觉和那个莱拉很像。是神灵的性质吗？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的话，好像会被很自然的吹到世界的某个角落……
「喂，你们是叫伦和奇诺吗？今后那家伙就是你们的女神了。抓住她，别让她飞出去。」
「「是！」」
女神大人等等我啊~说着追了过去，真是坦率的妖精姐妹。两人分别抓住了安提的双马尾，嘶溜一下滑了回来。
「安提！被骗了的话——」
「没、没办法！如果你非得这么说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啦~啊，可以成为你的女神也不是不行哦？」
已经完全听不进奥拉萝特的劝诱了。将屁股放在貌似固定位置（暂定）的阿一头上，像个女强人一般坐着，挽起胳膊使劲地摆着架子。
但是，因为双马尾像是在表示自己的心情一样砰砰地跳着舞，所以内心完全被看明白了嘛。另外，抓住她的伦和奇诺姐妹很开心地和她玩耍着飞来飞去。其他的妖精们在看到她们的样子后也开始聚集过来。
「呃啊，而且还擅自让妖精移居……属于风的传承的孩子们不是占了大部分嘛。至少，在思念的流入回到某种程度之前还请等一下哦？」
「嘛，宝树生长这是之后的事情，在世界救济之后再过一会儿就可以了」
「哭……虽然我觉得不会了，还有没有其他要求么？」
「嗯。已经足够了」
「虽然话这么说，但是毕竟是主上做事，所以利息怎么说，今后也要继续慢慢剥削——」（十字：这很资本主义！）
「呜咿呀，你这个恶魔！」
在诺嘉莉母体的话中，奥拉萝特一边“嘎噗”一边「勇者大人，救命啊勇者大人！」的哭喊着。
阿一那句「难道我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么？」相信听了这番话的人一定会愕然到说不出话吧，说话间打开了联通两边的大门，奥拉萝特就像是逃命的兔子般飞奔回去。
然后、
「勇者大人！魔王！魔王太残酷了！」
「奥拉？　那是……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勇者大人！？」
一边听着这样的对话，一边轻轻地关上了大门。
「喂，安提。给我适可而止，别得意忘形了」
「不要，我，可是你的女神嘛」
「完全没关系吧，这个绿色史莱姆。听好了？就算变成了宝树的化身，也不要忘记给予希亚提供帮助哦？」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喜欢希娅。虽然我讨厌你，但你是希亚最重要的人，是你郑重其事拜托我，我才答应你的！所以你得感谢我！“安提，谢谢你！”请你温柔地说出来吧！」
「……也许欧罗斯或梅雷斯的适应性更好。有适应性的话男神也没问题。反正，全神灵的适应性我要调查一遍」
「什、什么啊！成为我的女神不是你说的吗？事到如今，可不要撤回啊！」
「也许吧，总之先给我回宝物库里去。我从现在开始到小天树复活为止都准备研究诺嘉莉母体的改良计划」
「为什么要这么冷淡啊！再关心一点吧！啊，住手！不要拉我的脚啊！」
「安提大人和救世主大人，看起来很开心！」
「大哥哥！女神大人！奇诺也加入到伙伴里吧～♪」
以阿一为中心，流天的女神和妖精姐妹像是在像嬉戏一样跳起了舞，然后，那看起来很欢乐的样子（？）使得妖精们一个接一个地聚集过来
如今小天树在每时每刻都在加强着光芒，真的流淌着平稳而梦幻的景象……
「给夫人们带来了很好的土特产呢，呵呵。“我的女神”发言，之后主上一定会发现并编辑的，所以现在先做好备份吧。好像会很有意思。库库库」
在此之中，自称时刻都是忠诚度爆表状态的诺嘉莉母体带着一脸邪恶的笑容在空气中缓缓消去了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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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啊……」
某位仁兄心惊胆战地对着世间的不合理发出了叹息，以及如失去灵魂的嘟囔声。
地点位于“东之小天树”脚下的都城——不，是村落。
脏兮兮的木造平房墙壁上布满了孔洞，有一半已经塌陷了，钉上的木板，宛如打满补丁的衣服。
即便是被当做废村也不会有人抱有疑问，既是如此的凄凉景象。
曾经一度绚烂豪华，可以被称为喧嚣热闹代名词的都市，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然，守护这座城市的小天树本身也同样的残破。已经龟裂到了无论何时崩溃都不奇怪的程度，树身散发出的光芒也是如同风中残烛一般的脆弱。
住在那里的幸存的妖精们虽然面临着灭亡，但是——
「大哥！　干掉那家伙ーー！」
「好厉害！不愧是我大哥！！」
「虽然说很弱，但还是要面对姐姐大人……你啊，真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有点来电啊」
「果然大哥是最强的！我愿意跟着您一辈子！」
「大哥的技术是世界第一！」
「哦！？好！就是现在！大姐头被打飞出去的场景还是第一次见到啊！」
「「「「大！哥！　大！哥！！」」」」（十字：噗……脑子里突然响起了：大哥天，大哥地，大哥能顶天立地！）
看起来非常有精神。好像没有一丝绝望。
「……为什么啊」
浩介哭笑不得地碎碎念着。抬头望向了天边的远方……
简直就像是面对敌人来者不拒的超级保镖一样。给人一种「老师，拜托你了」的感觉。
因为，和自己一起来这里的妖精们、
「为什么……为什么……怎么看都是世纪末废土风的景象啊！」
「「「「「耶————哈！！」」」」」
「吵死了啊」
没错，当然就是莫西干、光头党、无眉装，穿着时尚朋克风的混混集团。
体型几乎都是肌肉发达的大个子。看起来既好战又热衷于挑衅，脸上尽是些逞强的表情，经常用肩膀扇风似的姿势走路，一个劲的毫无意义地装X。
怎么看都是混混。加上荒废的周围和荒村一样的村落，看起来完全是弱肉强食、无法无天等某世纪末的景象。（十字：例子太多，比如《北斗神拳》）
但是，与背上却长着透明可爱羽翼的布拉乌·尼贝尔有所不同。
只有一点，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全员在额头上长着小小的角。
「那些家伙，因为是“鬼”的系谱才那样啊。是该接受呢还是该说他们蠢啊……
没错，这些“耶哈—妖精”们都是从“鬼之妖魔”中诞生的，或是作为其谱系妖精的存在。
好战性质似乎是鬼系妖精们的共通性质，不过，会“耶哈—”化一定是在这个世界上培育出了独特文化的结果。
另外，浩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说着「你这是什么东西！？」或者「在我们的岛上做什么啊！？」的话直接问答无用地朝这边袭击过来………
从结论来说，很弱。而且是令人绝望的弱了。
“耶哈—妖精”们完全是和他们的外表一样容易打倒。就像故事中成为主人公垫脚石的小混混和杂鱼一样。
尽管如此，只是被揍了几下作为惩罚的话，他们还是完全不听你说什么，依旧边喊着“哇，哇”边打过来……
所以，没办法，浩介就以全员都打到翻白眼的威力干掉了他们……然后不知为何浩介就变成了他们嘴里的“大哥”。（十字：大哥风，大哥雨，大哥能呼风唤雨！）
「大哥?　大哥?　分身体快要全灭了哦？快，让下一批出来、放出更多的深渊大哥来，再加把劲！　噗噗~」
「……艾嘉莉，你就不能帮我一下吗？用妖精模式」
「成为卿不就好了？不如说那样不是更好！让他们见识下无限增殖的深渊大哥不就好了嘛！」
「这、这家伙……完全是想记录我的丑态……」
话虽如此，实际上，继续以原本状态显化分身体的话，有种要进入千日手的感觉。（十字：千日手是将棋中的一种循环僵局）
现在，想要吃掉东之小天树的存在真是令人吃惊的顽强。之前的大进攻中也有着其他许多鬼型存在，那些不过是纸老虎罢了。
通常的攻击完全行不通。启动人工神器，并用魔法才能给予伤害。（十字：就是物理免疫）
但是，即便是受到伤害，他们也没有丝毫在意的样子，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如初。
与之相对的是，对方一击就能消灭一个分身。这与防御力没有关系，只要被擦到就完了。
只需跨出一步，大地就会晃动，拳头对着空气挥动一下就会产生爆炸冲击波。
头部长出的三个角彰显着它的正体。
能让人联想到某只BUG兔的压倒性膂力和力量的妖魔，正是传说中不讲理的存在——“鬼”本身。
奥拉萝特说，那曾经是治理东方小天树周围繁华都市的鬼之王，似乎是以地球传说中的“酒吞童子”为源流的……
「真的，到底是为什么呢……」
又是一个，将被抓住的分身瞬间捏碎的景象放在一边，浩介小声嘟囔着。骑在肩上的艾嘉莉凝视着那场景边记录画面，边用脚噗噗噗地刺着浩介的脖子。很烦人。
「深渊大哥，何有感想啊？喂喂，那么热烈~的拥抱感想如何？哎呀呀！」
「吵，吵死了！感觉共享已经被切断了！没、没什么特别感想！」「那么，为什么从刚才开始就移开视线啊？完全交给分身，自己干嘛不上啊！？哎～哎～？」
「烦、烦死了……」
话虽如此，但他这是很明显的动摇了。
这也是没法子的……大概是这样……。
要说为何，那是因为最强最出名的传说中的大鬼是……拥有着最凶恶的胸部。被拦腰折断的分身看起来有点幸福，一定不是心理作用。
前额和侧头上长着黑色的三个角，长长的白发和黄金的眼瞳。姿容绝美。
虽然身高有2米半左右，但绝对不是某肌肉妖精那样的姿态，那穿着破烂和服身姿看起来如此煽情与丰满且出众的身材。每次踢击都会豪迈地展现出的白大腿令人目眩神摇。
没错，被鬼妖精们称为“大姐头”，以酒吞童子的传承为源流的鬼王——是个非常美丽的女性。
到底，是和哪个世界的奇葩传说混在一起，才会让以最强之鬼而闻名天下的酒吞童子变成这样的美女啊？（十字：FGO出来背锅！）
「难道是说？日本人的“萌魂”和“娘化魂”，即使没了王树也能穿越世界到达这里吗？」（音符：万物皆可娘）
虽然从时间顺序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考虑到日本御宅族们“业”的深度，可能会超越时间来扭曲传承。（十字：“业”是佛教用语，一种执念显化）
「噢哦哦哦哦哦哦哦！！！」
在说傻话的时候，分身体们瞬间灰飞烟灭了。只是伴随吼叫而来的冲击波，就将全方位的敌人呈放射状粉碎。
实在是，已经到了无法袖手旁观的地步了。
必须正视那个家伙。
就比如说、
「拉娜、艾蜜莉……那个，姑且还有，克蕾雅。这是不可抗力啊！」（十字：向远在另一个世界老婆们道歉还行，等等……漏了某SO SA KAN啊）
就算酒吞童子穿的和服已经崩落，胸部已经大方的展现出来也没关系！
就算每次踢击的时候，那没有穿内衣的下半身与美腿一并收入眼底也不要紧！
必须正视的到底是什么！是不可抗力！压倒性的不可抗力啊！
「拍摄很顺利哦！」
「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个！？」
被扭曲成凶相却依然美丽的鬼试图抓住浩介，以及保护在他背后的小天树。
浩介一边叹气，一边拿出了墨镜。
酒吞童子用像是蹲踞式起跑一样向前疾冲而来。
浩介一边快速地戴着墨镜，一边转身！
「喂，你们！快看！深渊卿要认真了！」
「「「「「耶哈！！」」」」」
“耶哈—妖精”们的兴奋也达到最高潮。艾嘉莉从浩介的肩膀上跳下来，降落在某个“耶哈—妖精”的莫西干头之上。
然后、
「噢哦哦哦哦哦哦哦！！！」
「哼。美丽的鬼啊，牢牢记住吧。吾之名为：浩介·Ｅ·阿比斯盖特（深渊之门）！是将汝降服——在那美丽的脸上找回笑容之人！」
“耶哈—妖精”们则是「大哥帅啊！」「被电到了！！」「我被迷住了！」的大声喊着，艾嘉莉则是捧腹大笑到翻身滚落在地。
紧接着，由于已经设置好天树的枝叶而光芒增强的小天树之巅上、美丽的大鬼和深渊卿的正面对决拉开了帷幕。
就这样，在阿一与的艾嘉莉摄影师的初次放映会所在的辛克蕾亚王国的王宫里，深渊卿在影像中做出了决定——
『在对身为敌人的鬼做什么呢？更何况，这个身体反正马上就要消失了。』
『纵使是鬼那也是淑女。更何况，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如此，哪怕是在刹那间也要相应地对待，这就是绅士。坚强美丽之人啊』
不知怎么做到的，深渊卿一边转身一边给逐渐崩溃消散的酒吞童子披上了大衣。
在与卿的战斗中，更加破破烂烂的和服几乎无法遮住她的身体，所以卿的中二魂·绅士之型（某国保安局各位的真传）很心疼吧。
虽然有身高差，但这件因为兴趣而购买的间谍所穿的风衣（某国保安局员推荐的老字号）却很好地遮住了她重要的部分。（十字：《007系列》里常见的灰色长风衣）
酒吞童子靠在自己用拳头轰出来的陨坑壁上，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身前轻轻披上的外套。虽说是濒临消失，但能清醒过来因为小天树恢复了相当大的力量。
不久，酒吞童子的下半身几乎都随风而散了，只剩下上半身，她再次将视线转向毫无意义地摆出中二芬芳姿势的卿，突然哧哧地笑了起来。
『什么啊，那是。这是给我最后的恩惠吗？』
『只是敬意而已，美丽的鬼之王。胜利者是我。你就老老实实地接受吧。』
『真是个奇怪的男人啊』
腹部也已消失，但是，酒吞童子的心情却是最高潮的样子。涂抹着鬼气的眼睛平静地眯起，散发高贵与优雅的气氛。
刚才为止的暴虐态度就像谎言一般。此刻，恢复成了“耶哈—”们非常爱慕“大姐头”的形象……不，嘛，某只BUG兔的语气也很有礼貌，而且那个家族也是“耶哈—”……
宛如醉酒一般浑噩的感觉袭击了卿，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无言地摘下了墨镜……
浩介立刻恢复了原本心性！啊，糟了，要被羞耻心的怒涛卷走了……
就在这时，
『——什么！？』
终于只剩下头的酒吞童子突然展开行动，一跃而上咬住了浩介的脖子。
浩介以为她又失去了理智，马上就想甩开，但在那之前酒吞童子的头却轻松地离开，漂入空中。
呸噜哩哆，在随意又煽情的氛围下，酒吞童子舔了舔舌头道。
『已经做了记号。将来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连接在一起』
『啊？记号？连接起来？』
没有回应浩介狼狈的质问、就在即将消失的时候，酒吞童子嫣然一笑，极具魅惑。尽管如此却又像少女一样、满脸笑意的说道。
『请记住，我的名字是——』
『——？』
不知道为什么，阿一他们无法听到那个名字。是“思念”性的传达，还是别的什么？总之，可以明确知道除了名字以外还有其他意义。
『呼唤我的话，下次换我来帮你。即使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所爱的你』
『诶！？等一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酒吞童子消失了。浩介将手伸向虚空。
妖精们也完全出乎意料，正当瞠目结舌的时候，一拍两拍安静的时间流逝……
『太好了，深渊大哥！妻子增加了嘛！』（音符：我也喜欢酒吞~）
艾嘉莉的祝福（笑）声，非常的动听。时机正是恰巧，小天树完全复活时盛大的光柱轰隆地喷涌而出。简直就像是在祝福他一样。
“耶哈—妖精”们也因此理解了事态，一起欢呼起来、『大哥，真的是假的！』『虽然大姐头会输令人难以置信，但不愧是大哥！』『这实际上就是大哥和我们的王一样了吧？』『就是那个！』『干脆把村子的名字也改成大哥的名字吧！』『阿比斯盖特（深渊之门）村诞生了！』『『『『『耶-哈—！！！』』』』』像这样如同庙会一般的热闹。
然后，咔咔咔地如同生锈的破烂铁皮人偶一样转过视线的浩介，
『快、快把那个数据给我！』
于是，他向REC模式下让瞳孔发红的艾嘉莉猛扑过来。
画面到此一下子消失了。
莫亚娜和库涅她们的表情有些抽搐。从虚空的影像中，随着视线向下的她们的眼睛里，映着当事人两人无法言喻的身影。
浩介在羞耻心与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最后的那个，在现实中也紧紧抓住了艾嘉莉，结果被希亚丢飞了出去，在房间的角落里，四肢趴地背上放着德琉肯锤，被如此拘压住了。（十字：见过龟驼碑么？就是那样子的……惨……）
阿一也是，本应该编辑过的与安提的对话部分却不知为何被未编辑的原版覆盖掉了，于是想要紧急停止，但是由于之前见面时脑袋是枕在大人版月大腿上的，此刻反而被她紧紧地锁住了，挣扎几下后，整个人像是断了线的傀儡娃娃一样。（十字：乐极生悲甜中生苦……善哉善哉）
「……你们两个，看起来真的很开心的样子」
「「怎么说呢、很对不起！」」
阿一和浩介异口同声。
「月、月姐姐大人……」
「！？」
看到脸颊染红的月，仿佛才从梦中醒来一般，啪地望向库涅。最爱的妹妹，染红了脸颊，用湿润的眼睛看着月。
「库涅酱！？　你的姐姐大人可是我啊！？」
莫亚娜拉着库涅的衣袖来着重陈述……
嗯，地点了点头，训完话后重新坐在椅子上的大人月，和盯着自己的库涅对视，「嗯？」的歪过脑袋、库涅的眼中根本没有了亲生姐姐样子，开口说道。
「我今后可以叫您“月姐姐大人”吗？」
「库涅酱！？」
「……嗯～？嗯，可以的吧？」
「不可以啦！」
莫亚娜用泪眼瞪着月，但已经晚了。库涅酱露出了恍惚的义妹脸。此外，除了库涅之外的莉玲和亚妮尔、史宾赛等人也是脸颊染红地望着月。
受到最强拘束之月的拥抱的阿一「哈！？」的终于恢复了自我。此时，房间的角落里，
「已经，请适可而止，请在深渊卿模式下也能控制住自己的言行。作为哈乌利亚来说很不像话的说！阿比斯盖特（深渊之门）！」
「拜托了叫我浩介」
「闭嘴听着！关于新妻子的事，因为是拉娜姐的领域，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艾蜜莉酱和克蕾雅桑那边要好好说明吧？」
「是不是有些太过夸张了啊……」
「别太小看了艾蜜莉她们的病态了。因为修罗场导致哈乌利亚族内部崩溃什么的……不，嘛，虽然围绕着阿一先生经常进行内部斗争……总之！如果让她们两个人哭的话，我就招待你等级X哦！」
「那不就是叫我去死吗！？希亚桑，世界又不一样，我觉得没问题吧？以后也不会再去妖精界了吧」
「你这不就是在立旗了嘛！」
浩介作为哈乌利亚的下一任族长受到了希亚的斥责，好不容易才把德琉肯锤挪开，站了起来。在听到“立旗”这个词时，「不会吧……」心中涌现出一丝不安来。
「话说回来……呐，香织，提奥。阿一的那个，要怎么处理？」
「真是的」
「是呐」
另一方面，雫、香织、提奥三人的笑容也非常棒。曾经是超级米蕾迪G的受害者三人组。（音符：惨 阿一 惨）
「没、没关系吧？你看，这里可充满了浪漫，妖精的捕捉——不对，是移居也已经确定了，至少伦与奇诺会和安提一起呆在宝物库，之后就能让你看到真正的妖精哦？呐，雫。难道不想看到可爱的妖精吗？」
「什，什么啊。难道说，不认可开发就不给我看吗……」
「稍微等等阿一君！笼络小雫的手段太卑鄙了哦！」
被勾起了兴趣而眼神游移不定的雫，香织抱住她并向阿一投去了抗议的视线。
提奥露出苦笑。
「真是的，一提起兴趣，主人就变得孩子气了。但是，隐藏起来的话，稍微有点危险啊。要是能坦率地告诉我们就好了」
「啊？你那么生气，说了你就承认了吗？」
「香织、雫、还有妾身，只是对主人隐藏着做事情的态度稍微有点想法而已。并不会真的否定主人自己喜欢的东西的」
好像是自己想得有点太多了。阿一的脸上露出了很棒的笑容。
「抱歉。不会再隐瞒着偷偷创作了。机械黑龙和机械黑神龙的开发也有预定，那东西的设计图之后也给你看」
「欸、妾身的机械版本，为什么？」
「因为，怪兽的机械版本是常识吧？用那个打倒本物，那就是技术人员的浪漫。」（十字：《哥斯拉大战机械哥斯拉》的梗）
「打倒妾身！？主人到底要做什么啊！？」
「呐，提奥。果然为了促进自重，我们三个人还是用严厉的目光看比较好吧？」
「但是，雫……因为是阿一君，所以我想大概隐藏的方法会越来越巧妙吧。说不定，会创造研究开发用的世界出来啊」
香织他们不得不抱着头去面对不知将会何去何从的MAD炼成师。正妻大人在这种时候会完全肯定阿一。剩下的就只能寄希望在希亚的职业摔跤技术上了。
「话说回来，安提那边……阿一先生，你没做过什么奇怪的事吧？」
「奇怪的事情是指什么啊，人言可畏哦！」
「嘛，是这样吧。神灵们都有点那个……难道我也有“宠爱”这个东西吗？」
「确实有可能吧。回头研究实现想念可视化的神器吧。如果被多个神灵宠爱的话……大概能看到带有怨念气息的光景吧？」
「那是什么，好可怕！」
有点那个的神灵的代表——想起索亚雷的种种而颤抖的希娅。一定会有像热气腾腾的史莱姆一样的“思念”缠绕在一起。
而且，回到这里之后，在再次互相连接起来的宝物库中，安提（已经变回史莱姆）向索亚雷他们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所谓的阿一的女神，也就是说是希娅的女神！我和大家已经成为划清界限的存在了！对不起！不管是阿一还是谁，如果不是我的话，都会很无聊的！很为难的吧！诶嘿嘿
以那得意到忘乎所以的表情。继续着谈话。
此外、伦＆奇诺姐妹还表示「安提大人才是新世界的神！脑袋抬的好高啊！控制一下啦！」或者「我们是第一个眷属哦！真了不起啊！」被这样的煽动着。
总之，索亚雷和乌达尔生气只是时间问题。恐怕，好不容易孕育出来的现状下的宝物库中的自然，在宝树创造之前就会变成一片废土。
「不管怎么说，近期必须去见一下鲁特莉亚。希亚也想再见到那个女仆朋友吧？」
「是的说！达莉雅，不知道她最近过得好吗……话说回来，不会对鲁特莉亚桑也要做像对奥拉萝特桑做的那种事吧？」
「不出意外的话。不需要吧」
希亚露出“和善的眼神”，阿一撇过视线。只是，需要确认下与奥拉萝特说的话中的一致性，以及神灵是如何诞生的。也就问问这些事罢了
希亚那“和善的眼神”加深了。和月差不多了。
「……假设，如果因为那个产生方法的原因，神灵的大家有化身适应性怎么办，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诚恳”地拜托她生出更多的孩子了」
「阿一先生的“诚恳”和“威胁”没有区别，所以驳回的说！」
这、这家伙，真的是鬼畜啊……被库涅她们以这样的视线注视着。因为，奥拉萝特说过，即使是化身，产生具有适应性的眷属也是有被消灭的危险存在的。
「那么，就拜托神灵们再分一分吧」
「创造分御灵时的临终魔的悲鸣般的呼喊，你不记得了吗！？」（十字：临终魔，佛教里人死前让人痛苦而乱佛心的恶魔）
「因为……如果在复活的世界树的枝叶的化身上使用分御灵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的分御灵都想用在希亚这边的……」
「……阿一，果然是想掌握世界吗？“箱庭”那还不能满足吗？」
面对转移视线的魔王，库涅他们颤抖起来。难道，弗尔提娜大人会不会也被替换掉？等等。
香织、雫、提奥三人觉得、还是应该对他更严格一些吗，小声地开始商量。
「主人，将成为全世界新的神！不是很好吗！」
「艾嘉莉桑，请不要再煽动阿一先生了。不然那红色战槌又会陷没进肚子的哦？」
「……咿゛」
正因原本是埃斯特，所以被希亚打到肚子深深凹陷的记忆一定鲜明地残留着。保持着阿拉克捏的样子瑟瑟发抖，用脚抚摸着肚子。
会话该怎么继续下去……移开视线的阿一突然改变了气氛。
微微一笑，将视线投向虚空。
「回来了呢」
阿一和浩介先前回去后，为汉女神制造了神器，四方的小天树与相对应的四方大陆之“思念”的净化，天树的委托守护大妖怪的筛选等，还有准备暂时离开妖精界的奥拉萝特，以及做她护卫的光辉和诺嘉莉母体。但是，总算是要回去了。
全体人员顺着阿一的视线，将视线投向上方的虚空中。
紧接着，阳台上的空间发生了扭曲。月嗖的一声挥动手指，用重力魔法挪开了杯子和点心之类的东西，正如预料的那样传送门打开了。
「噢！」
「咔啊！」
「诺嘉莉、参上！」
在桌子上重重落下的光辉，用屁股对其重击的奥拉萝特，还有，做出以单膝下跪伸出一只手握拳撑地的英雄般动作的诺嘉莉母体。（十字：捏他《终结者》的出场）
「光輝！」
「莫亚娜」
是错觉吗？对于光辉的归来满脸喜色的莫亚娜，却有一瞬间用杀人鬼般的目光投向了奥拉萝特。真的只是一瞬间，那一定是错觉……
仿佛带着千万感慨与思念的莫亚娜飞奔向桌子的对面，而光辉带着温柔的表情迎向她——的这瞬间之前，
「于此祈祷，将邪恶者尽数吹散吧！——“逆卷之风”！」
「啊吗吗呀！？」（音符：妈妈咪呀~）
莉玲放出的超局部的旋风像是把莫亚娜捞了起来似的，扔到了桌子底下。
亚妮尔「莉玲！？再怎么说她也是原女王哦！？」的高声惊呼，库涅则「莉、莉玲，玩真的吗！？」的战栗着呆在原地，此时，莉玲已经一口气跃过了桌子。
「欢迎回来，光辉先生」
「莉、莉玲？　为什么要把莫亚娜吹飞了……」
「光辉先生，最初的“欢迎回来”，我希望是由自己来说？」
「所以就吹飞什么的，到底在想什么啊！」
莫亚娜从桌子下面爬了上来。气得一塌糊涂。
对于那样的莫亚娜，莉玲一边轻轻地梳理着头发一边用认真的表情说道。
「“常在战场”既是我的信条。即使是恋爱也不会改变这点。这一切，我都会用实力来赢得。」（十字：“常在战场”是军队教育军人时刻保持战斗意识的格言。）
「这、这个战斗是笨蛋啊」
看着紧紧贴靠在光辉身侧的莉玲，莫亚娜二话不说冲了上去试图抓住这个“叛徒”。
如今的光辉，面对如此露骨展现自己感情的莉玲自是无法再做个迟钝男了。其结果，在好不容易才回来的自己却立刻受到修罗场的突袭，这一瞬间光辉的眼神死去了。
哦呀，突然感受到了谁视线，
「「咻～咻~！?」」
魔王和卿用双指着吹口哨。笑得很厉害。勇者的手摸住了圣剑的剑柄。
但是，在其他意义上的修罗场到来之前，
「勇者大人？那些人……」
「啊？啊，她们是——唧咕！？」
不由得发出的悲鸣。因为，回头看的话，会有病娇的化身存在。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诡异地歪斜的脖子与瞳孔放大的眼睛、一缕头发挂在嘴边的样子，酝酿出了异样的魄力。（音符：可以脑补一下我妻由乃）
「异世界的女神？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莫亚娜！是被光辉……是的，是要被光辉带回家的女人啊！」
「莫亚娜！？」
话是没错。从女王的位置引退了，决定跟随光辉离开，毕竟光辉也如此期待着。只是，这个说法很不好。
奥拉萝特的眼神，渐渐变成了杀人犯一般。看起来很像了。
「光輝先生」
「莉玲？　那个，我——」
「对不起，我还不能被你带走」
「不会带哦！？」
「我想为国家的复兴尽力。敌人残党犹在，所以还肩负保护库涅大人的使命」
「嗯，嗯。嘛，是啊」
太好了，莉玲还是个正经人……这么想也只是一瞬间。
「但是，下次来这个世界的时候请做好觉悟」
莉玲？与表情痉挛着的光辉。确实，多亏了妖精之钥和指环，和这个沙漠世界的来往也变得容易了，原本打算在不远的将来回来看看情况……
「我会当面夺走你」
「……」
不知为何？莉玲的眼神是以草食动物为目标的肉食动物的那种。想把巡返计划恢复成白纸……
顺便说一句，总觉得奥拉萝特的气息正在逐渐变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
「……勇者大人接下来要和我两个人单独旅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命。失礼了，容我斗胆说一句。可以不要增添勇者大人的烦扰吗？」
非常冷静，安静的声音。脸上也选择挂着笑容。
但是，缠在身上的灵气却是乌黑的。邂逅时那神圣的光芒如同谎言一般。
莫亚娜、莉玲和奥拉萝特的视线交叉了。噼啪噼啪噼啪。周围空气沉重的令人窒息。憋闷得仿佛是氧气带着自己的意志逃走了一样。
就在这时，铃和两个在视频的中途开始感到不安因素的妻子~们看到这一幕就赶紧躲到桌子的边缘，关系一向很好的龙太郎原本打算吃瓜看戏，此刻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站了出来。
「喂，你们冷静点。南云和远藤也差不多该停止煽动了。光辉终于回来了啊？让他轻松一些」
「龙、龙太郎！！」
不愧是我独一无二的好朋友！我的伙伴只有你了！光辉的眼神就像看到了救世主一样熠熠生辉。
但是，
「呐，莫亚娜你们也是。现在让我们坦率地庆祝光辉平安归来吧——」
「「「闭嘴！」」」
「……是。对不起！」
原战士的女王，常在战场的近卫，病娇化的女神，被三人投来鬼气森森的目光，勇者的救世主也战战克克退了下来。
怎会？！龙太郎！连你要抛弃我吗！？面对用眼神如此诉说的光辉。龙太郎咽下了口水，为了帮助挚友正打算再次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之时……
「龙君。现在就安静退下吧？现在的光辉君的话一定没问题的。月姐姐也在那边端茶，对吧？」
这么说着的铃拉着他的手臂望去。仔细一看，月正在把阳台上的茶会套餐搬运往室内。阿一和史宾赛等人也像是逃离即将爆炸的超级炸弹似的迅速撤入室内。
只有库涅还是很在意光辉等人，不过在亚妮尔的催促下，她们也以避难似的速度进入屋内。
「不，不，但是啊，铃。光辉的家伙也疲劳了吧」
「像那样糟糕的修罗场把头伸进去的话，如果龙君出了什么事可就糟了哦」
「铃……唉唉，也对啊。按铃说的去做」
「嗯……」
光辉想着。欸，这是什么……鬼。这么说来，说起来在被召唤到机工世界之前，“龙君”的那种叫法就让我很在意了。
同时，那看起来有些害羞，但是，对于以比记忆中更近的距离感互相欢笑的龙太郎和铃的模样，“难道是！”这样的想法更加激烈了。……
「啊，光辉。我先说一下。我们，开始交往了」
「嗯，就是那样子的！」
「呃，啊，是吗，这样啊……嗯，祝贺你？」
两人齐声说「谢谢你！」「谢谢」回礼后的龙太郎和铃，就这样转身回去了。和睦地牵着手。
光辉，等一下龙太郎！别丢下我！说着伸出手去……
好朋友已经没有再回头看光辉了。伸出的手，届不到……（十字：没错，原文就是届不到……）
「呐，光辉。你要把我带回家的吧？」
「勇者大人？不，请让我叫光辉大人的名字吧？光辉大人，和我两个人一起旅行对吧？」
「光辉先生，若是如此的话，我现在把光辉先生带回去吧？」
好友幸福的背影渐渐远去了。
同时，侵蚀自己周围空气的鬼气时时刻刻都在高涨起来。
突然发现，从房间通往阳台的走廊边缘，阿一和浩介像露出的脸就像是土著图腾一样叠着。刚这么一想，便用拇指朝着自己脖子用力这么一划，吓得他们急忙缩了回去。
光辉抬头仰望苍天……深呼吸一下。
「总而言之，先推心置腹地谈话吧？」
脸上浮现出苦笑。
在那之后，辛克蕾亚王国为了给予光辉和莫亚娜即将开始的旅程祝福，同时也师为了感谢世界拯救的宴会在王都中心举行。虽然分别令人不舍，但一行人最后还是回到了托塔斯。
莉莉亚娜和愛子，以及优花等同班同学们，不言而喻的癫狂了。在王宫治愈旅行的疲劳期间，艾嘉莉＆诺嘉莉的放映会上说明了详细情况，冲击性的事实和景象连续不断，变得更加一片混沌了。
当然，地球上的世间也会变得非常嘈杂吧，但对无限魔力入手的阿一而言“记忆消除器·世界”开火已是预定事项，所以骚动一定会很快被扑灭吧。(音符：这个神器已经从对人发展到对界了...)
另外，光辉也将返回地球一次，届时将有莫亚娜与奥拉萝特同行。重新考虑之后，有必要具体制定世界树的枝叶复活计划，再说也没有不能一起去的理由。
然后过了几天——
「这、这就是光辉的老家所在吧……」
「这，这就是光辉大人的家族吗……」
一脸紧张的表情的莫亚娜和奥拉萝特面面相觑停了一拍，果然，「被家人认可的是我！」像这样的斗争心通过噼啪噼啪的视线相互交错着。
光辉一边苦笑，一边感慨颇深地抬头看了看房子。
自主退学，离家后的时间实际上还不到一年。但是，从身体感觉上来说，仿佛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来了。
「欸？哥哥？竟然带着女人！？」
「哎呀？光辉回来了吗？」
「光辉回来了吗！？」
怎么说好呢，不想就这样直接进入家里而按下了对讲电话，妹妹美月就最先出来了。不知是因为世间的骚乱，还是因为正好有休假，母亲美耶和父亲圣治好像也都在家中，再听到美月的声音后相继现身。
然后在惊讶和紧张的气氛中凝固了，毕竟，看着眼前明显是从异国他乡而来的两位美女，一家人瞪大了眼睛，思考都空白了。
不可思议的是，比起第一次从托塔斯回来的时候，感觉更无能为力。
「……嘿！光辉，才一段时间不见，气质变得相当不错了呀？」
「妈妈……」
「呼呼呼，好像是很棒的旅行呢？」
「嗯。虽然很辛苦，但确实是很棒的旅行。并且之后还得继续」
「是么。那就先好好休息吧。同行的两位美人也别站着了」
是的，母亲转身把莫亚娜和奥拉萝特请到家里，转过身时回头说道：
「光辉，欢迎回来」
「嗯……是，我回来了」
啊，回来了啊。
「哥哥！那两个美女！跟你什么关系！？」
「光、光辉。修罗场可不行啊？爸爸我啊，当年差点因此就死了……」（音符：？这玩意也能遗传的吗？）
在喧哗吵闹的美月和圣治担心的样子中自然地露出了笑容。
那是从托塔斯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也绝对没有看到的，发自内心的微笑……
「没关系的，美月，爸爸。我会好好说明的」
美月和圣治看着总觉得有些奇怪的光辉，情不自禁地面面相觑起来。光辉看着那样的二人越发加深了笑容，以非常平静的心情穿过了玄关。
勇者，真正意义上——归乡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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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活下去吧。今后也以必死的心情挣扎着活下去。这样的话，总有一天会明白……“今天，有着活下来的意义”会有明白这个意义的一天到来吧
瀑布的深处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在这天然的洞窟之中、像岩石一样沉重，像钢一样坚硬，像大树一样坚定不移的声音在回响
北之山脈地帯、就在第一座山的九合目（接近山巅）附近。是曾经阿一他们、发现遇难者威尔·库德塔的地方。
在过去再生中看到的是，那时的情景。
他是伯爵家的小少爷，勉勉强强跟上了资深冒险者们，没有给予任何帮助，最后却只有自己活了下来。这件事让他产生了可怕的罪恶感，但于此同时，他也无可奈何的为自己幸存而感到高兴。
威尔泪流满面，哭着说自己是个丑陋的人。阿一一把抓住了他的胸襟，用如钝器一般的言语击打他。
过去映像之中、说完话的阿一丢下威尔转过身去了。就像是对变热血上头的自己感到羞愧一样、四周弥漫着尴尬的氛围。
「生存下来的意义，确实地找到了不是嘛？」
说话间，愁用手胡乱的揉着阿一的脑袋。就像是在回顾黑色历史一样，这让阿一移开视线，狠狠地打落了愁的手以及自己的羞耻心。（十字：仔细一想阿一此时其实才17岁还是个少年…………平时根本不会在意这点来着。）
但是，即使把视线从父亲这边移开，在那之前也一样有像等待着的菫她们在。
「用不着那样不好意思的。那人、是叫威尔君来着吧？　他的眼睛、不是取回活力么嘛。」
「……一半以上是如此吧。只是自己像小孩子一样乱发脾气，让人不忍直视。」
〝独自一人在洞窟里苟活这一点、阿一心里对而威尔的遭遇与自身重叠了。而那时威尔又说了“自己独自苟活感到羞耻”的话、宛如否定了阿一从奈落中生存下来的价值，一怒之下就说出了那样的台词。确实，要说胡乱撒气也的确是在撒气了。
「才不是这样的喏！　爸爸很帅的喏！」
「缪……」
正在自嘲的阿一大腿、被跑过来的缪酱紧紧抱住了。睁的圆滚滚的双眼闪闪发光。同时，又让人感受到了温柔的色调，似乎传达出了真心和关心的两方面。
阿一的脸上浮现出了自然的微笑、无意识的在谬的脑袋上温柔的抚摸。谬就像泡进了水温正好的浴缸里一般、舒服的眯起眼来。嘴里「喵～～」地漏出了可爱的声音。（十字：老子摸儿子头，儿子摸孙女头……）（音符：我觉得白米喜欢撸猫）
爱子一边对这样的缪露出微笑表情，一边同意道。
「是这样呢。就连我们、心底深处也重重的回响着那些话语。阿一君在奈落底的经验、是有着怎样的分量。即便只是透过思考、也能够体会到些许的实在感的。」
就如同爱子所说的、过去影像中的爱子和优花们同样露出一种感觉到了什么的表情、如同在严寒的冬日里，面对一个小壁炉一样。再会后只表现出冷淡的阿一给了人一种人类应有的热诚，露出了就像是要用这种热度，将自己体内冻僵的那部分融化掉一样的表情。
实际上，之前看到了奈落底部生存竞争的智一他们，在刚才的话中似乎也有感觉，对着阿一，用温暖的眼神看向他。智一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阿一君。他如今还在做冒险者么？」
「对不起，如今他过的怎样确实不知道了。在最后决战之后，他和父母兄弟一起来打过一次招呼……因为复兴在即很忙的样子，所以很可能在老家那边帮助双亲处理事务吧？」
虽然当前被问的是阿一，不过这个答案却是莉莉亚娜给出的。
「库德塔伯爵家族对王国复兴的贡献是巨大的。和弗连合作，连私人财产都尽数投出去了。以这种奉献为回报，现在是统治王国南方一带领土的边境伯爵」
其政治发言力更是堪比公爵级，大大的出息了。
魔人族入侵王都的那时候，不少高级贵族牺牲了。而且，在幸存的贵族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次机会，从而满足自己私利私欲的家伙大有人在。
因为看莉莉亚娜识人的眼睛是很准的，所以能分辨有没有问题，但是“值得信赖的人”依旧人才不足，这点不可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库德塔伯爵因为想要通过践行贵族的义务与报答拯救威尔的魔王陛下，而帮助身为其夫人的莉莉亚娜公主，所以库德塔伯爵就算是在莉莉亚娜看来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物。如今，他已经成为王国的重量级人物之一了。
「必然，边境伯爵肩负的职责也是很大的，威尔先生也从冒险者中抽手，全力进行帮助家里的工作呢。现在人在弗连，作为伯爵的代理，担负着关于支援物资相关交涉的任务哦」
「诶，以那个商业城市为对手的交涉负责人，真是厉害了。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就会被花言巧语骗的连屁股上的毛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都是团结一致的，弗连也不会就此停下脚步。如果做了什么愚蠢的生意导致民众不满的话、如果传到了“哪位”的耳朵里……结局一定会像过去的地下组织那样悲惨！　呐」
原来如此。拐卖缪的那个地下组织的悲惨终末、弗连四处开满尘埃的烟花的那时、高层领导似乎没有忘记啊。
虽说阿一并不是什么民众的伙伴，不过到头来转来转去受苦的是莉莉亚娜。那么，阿一就会行动起来……应该不能舍弃这样的可能性吧。
「呼呼。何况，威尔先生是魔王陛下直接帮助过的人。那么，就必须要有诚意，真心实意地去应对啊！。呼呼呼」
哦呀？　总觉得莉莉亚娜公主的笑方式很邪恶……
「我说，莉莉。该不会是关于威尔的人事调动向边境伯爵开口的人是……」
「咻～咻咻～咻～?」
很棒的口哨声在山洞里回响着。这还真是一种愚蠢的装傻方式。虽然是口哨，但非常细腻优美的旋律令人气愤。而且，这首还是之前看的魔法少女里的曲子。竟然这么快就记住了。还专门为了配合口哨用而特地改编的地方更让人烦躁。
面对不客气地利用丈夫威望的强势公主大人，在任何人都说不出话来的表情中，就这样吹着口哨混过去了。……接着、香织把注意力放回到过去的影像上。
「……呜，又和月制造两人世界了啊。」
「就是说啊，香织桑。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桃色结界哦。三人旅行那时我的心情、能体会到么？」
「嗯，我知道哦、希亚。因为，影像里的希亚，那表情很厉害啊。像这样，疏离感啊寂寞啊空虚啊、各种各样的情绪好像都混在一起了？我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一定是这样的！」
「香织桑！」
「希亚！」
怎么感觉香织和西亚的友情值在上升呢。都紧紧地抱在一起了。说没有道理也不是没有道理。要说为何的话、在过去影像之中、紧紧握住阿一的手的是，
――没事的，阿一没有做错什么
――月
――全力以赴地活下去。继续活下去。一直在一起。对吧？
就像是圣母一样慈爱的表情的月、以及就这样一边充满爱意注视着她一边抚摸着她脸颊的阿一。
当然，月也像是在撒娇一般蹭着阿一的手。心形的泡沫轻轻地飘荡在周围、甚至可以幻视空气染成粉红色的景象。明明在影像之中，但总觉得连现实中空气也都像甜点一样腻人了。
然后，这样甜美的场景，突然间变成了静止画面。犯人当然是月大人。骄傲脸（十字：ドヤ顔，指代得意洋洋的表情，常见的有FATE里的尼禄），高高在上的骄傲脸。顺带一提，此时她正摆出哪里的高傲海贼女帝的姿势，遥遥指向那静止不动的画面。（十字：这里我是真不知道月用的是《海贼王》还是《宇宙暴力海贼》里的那种。）
香织用神速绕到月的背后将其拘束了起来。心有灵犀一般、希亚使出了一招“兔耳瘙脖子”之刑。不经意间雫、爱子以及莉莉亚娜也都参战了。希亚将月的腰部水平抬起，不仅是侧腹，还脱下鞋子，一路到脚底，来回用兔耳瘙痒。
「……嗯！？　嗯嗯！？　住、住手、呼呀！？　咿呀哇！？」
就在她胡乱挥手挣扎的时候、「总觉得好欢乐呐喏～！」说着缪也加入了战斗！这下月就无法使用什么强硬的挣脱手段了、月只能边发出啊嘿啊嘿的悲鸣边流泪边忍耐了。
“关系真好啊”家长们用这样的视线望着他们打闹的时候，阿一注意到了一件事。提奥不知道为何意外的很大人样。
「喂，怎么了，提奥。一副普通龙人族的样子」
「妾身、一直是普通的龙人族啊！？」
「……哈哈」
「哪里好笑了啊！？」
出乎意料！看着这么说的提奥，阿一觉得哪里不对劲的，不由得眯起了眼睛。因为、「你是龙人却又不是龙人。是龙人（笑）哦？」听了这样的话竟然没有发出哈斯哈斯的声音。实在太奇怪了。
「那么，到底怎么了？」
「……真是的，主人真是个眼尖的人呐。嘛，一想到你这么一直盯着我，我倒是很高兴」
「虽然不讨厌老老实实的提奥，但你这明显是异常状态吧？」
「咕啊~，像流水一样自然，像长枪一样尖锐的话，真是太感谢了！」
「行了，到底咋了？快说！」
催促着终于又开始哈斯哈斯喘息的提奥、恢复正常的提奥苦笑着吐露心事。
「并不是什么让人担心的事。只是稍微，对自己的失态有些感到羞耻。」
凭借这句话，就能够窥视到提奥内心。
大概是，看到了过去影像中的威尔，开始重新想起来了吧。自身被操控，将冒险者们杀死的那个时候。
「真的是，难以逾越的失态呢」
在那苦笑的深处，可以看到愤怒。黄金之瞳的深处、闪烁着足以烧灭自己的火焰。
在这种情况下，月她们停下了嬉闹，用郑重的表情望向提奥。接着家长们也睁大眼睛望了过来。
薫子和昭子为了缓解气氛凝固带来的焦躁感，跟进了提奥的话题。
「但、但是，提奥桑当时的确是，被操控了吧？」
「我也确实听愛子这么说过。所以――」
「真心感谢的二位。但是、人命就那么消散了。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薫子与昭子二人看着如此坚定回答的提奥无话可说。鷲三他们也能够理解提奥的心情，沉默又关切地看着她。
菫和愁相互对视一眼，向提奥询问道。
「已经得到威尔君与遇难者遗属的原谅了吧？」
「决战之后，来地球之前不是去谢罪了么？　阿一也陪着去了不是么？」
事实上，提奥确实已经去找那些冒险者的遗属谢罪了，不仅仅是威尔，还得到了遗属们的原谅。应该是威尔事先已经说明了一切，再加上之前大战中提奥的活跃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反而是为了不让提奥本人为难，很干脆利落的接受了谢罪……
「一事归一事。由于妾身的失态，导致本不该消亡的生命消亡了。所以，即便已经得到了原谅，妾身此生都不会忘记这份罪责。」
仿佛是严肃的法官那样、又像是讲道理的祭司一般、提奥口中编织着告诫的言辞。
在那存在的是，绝不允许对自己撒娇，对该自己背负的东西就绝不移开视线，严格遵守自我道德的龙人族。
自责与自戒，胸中怀着为死者祈求冥福的心，提奥静静地闭上眼睛。在这弥漫着沉重感的氛围中，突然有个小影子跑了过来抱住了她。
「……呼呼、谢谢你。缪」
「咪呜……」
刚才是阿一。现在是提奥。只不过，这次并没有开口说什么，缪酱只是依偎在提奥脚边。
月她们、以及家长们、都在为逝者祈祷冥福。在此处空间中，持续了一段肃穆的时间。
然后，阿一打破了这份静寂。
「嘛，无论怎样烦恼也好，既然是提奥自己做出了决定，那也就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了……」
「怎么了？」
就是被自责的念头所折磨，自我束缚的状态其实也没关系不是么。毕竟，提奥是个大变态这件事，大家都清楚，所以不要紧的。望向虽然嘴上如此说着，但表情却十分温柔的阿一，提奥歪下了脑袋。
「可能是疏忽大意了吧。对从未被打碎过的龙鳞的防御力应该很有自信吧。从遥远的孤岛连续飞行而引起的疲劳也肯定很大了吧。」
「那是……嘛，确实如此。但是……」
虽然想要反驳些什么，但被阿一伸手制止了，他继续说道：
「何况，运气太差了。如此广大的山脉地带中，明明已经隐蔽身形了，你还能遇到那家伙。而且还是，计划准备中的关键时期。到底，这算是怎样的偶然呢？」
如此述说的阿一双手在胸前交叉叠放，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了他身上。提奥那种「运道不济」的说法，就算有「那不构成理由」的异论想法，但还是默默地倾听着。
「提奥她，该说不愧是龙人族么，精神力强度可不是半调子的。不管是在哪个大迷宫的考验，我都从没见过你动摇的地方。」
「……毕竟，活了五百年以上啊」
没错，提奥无论是在哈尔崔娜大迷宫的时候，还是在冰雪洞穴的时候，是比任何人都毫不动摇地面对作用于精神的考验，并将其突破。
「啊啊，所以我才敢说，是运道不济的错。」
「主人哦、那是因为……」
「偏偏不巧，还是被那个叫清水什么的那种很厉害的天才给发现了」
「天才么……」
用疑问的口气嘟哝的是鹫三先生。但，所有人的心情是相同的。那个阿一居然称清水幸利是个很厉害的天才，这一点挺令人惊讶和意外的。
阿一因为周围的气氛而耸了耸肩。
「不就是这样的么？　这个提奥，可是仅仅一天就被洗脑了哦？　这不是作弊级别的天才还能是什么呢？」
不仅如此。现在回头仔细思考的话、多达六万头魔物的大群仅仅两周间就被支配了，这实属不寻常了。
承然，并非六万魔物全部洗脑、但其中担任头目角色的魔物，也将近百来头之数。并且，身为数百数千个族群的头目，自然得是强大的魔物。而能将它们完美地洗脑支配，便可以看出他的可怕之处了。
「或许,清水对魔人族来说才是天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把他变成己方的伙伴，而当我们捕获他时，便立刻舍弃掉他……嘛，说到底都是事后推测了。」
「阿一君、所谓天敌一说是怎么回事？」
「鷲三桑、托塔斯的事情我以前说明过吧？　你还记得魔人族的绝对优势是什么吗？」
「我记得……那是，叫弗里德的将军控制的魔物军团吧？啊啊，原来是这样。清水君啊……他的话，说不定真的能，将那一整支魔物大军从魔人族手里夺过来……」
「emmm。在未成熟的段階，就能将那大群的魔物洗脑支配。继续钻研积累的话，那就十分有可能了。事实上，即使做不到那样，我们也可以用数量来对抗数量的。」
听着阿一的推测，爱子垂下了视线。
「……如果清水君留在我们身边，他可能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勇者也说不定。」
「会怎么样呢？他想要的是，“只有自己是特别的”这样的环境吧。选择走这条路的话，能实现这个愿望的只有去魔人一方，我想结果并不会改变。」
「是吗，会是如此么？」
「是啊。毕竟班上的这家伙也好那家伙也罢，都是作弊级别的存在。」
最好的例子，光輝。作为勇者而言他的规格是别人无从企及的。然后，恵里。她靠自己的力量，绑住死者的灵魂使役的魔法“缚魂”，给开发出来了。那是，踏入魂魄魔法这一神代魔法领域的招数。
香织也是如此。即使得不到使徒的力量，就只是继续对恢复魔法的钻研，也可以做到单独一个人治疗数千人规模的伤患。
雫的话，速度更在勇者之上、如果继续锻炼提高斩击能力的技能和魔法、如字面意思、将会成为无物不断的最强最快的剑士。
鈴能做到将王都大結界级别的結界独自展開，龍太郎则是，阿一通过反复崩坏与再生才好不容易从魔物那里夺取的技能：“金刚”，那家伙一开始凭感觉就会用了，就顽强这方面也是足够异常的。
爱子自是不必说。某深淵卿更是，这货来托塔斯之前就很异常了。
“只有自己是特别的”――清水想要的这种环境、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达成的。而且，他的自尊心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毫无疑问，清水这个少年拥有破格的力量，是“具有威胁的存在”，但也就只是如此了。
「话又说回来，提奥」
「嗯。」
「如果受到洗脑的是我们的话，从物理上的冲击程度来看，也许是醒不过来的。竟然有如此程度的威胁，你是第一个验证的。所以说，我不会对你说不要太在意，也会尊重背负罪责的觉悟……」
阿一像是在寻找言语似的，视线在虚空中彷徨，最后带着困惑的表情说道。
「有权谴责你的人们，已经原谅了你。所以，稍微的，原谅一下自己也没关系的吧？」
「主人……」
提奥的脸上写满了纠结。无法接受……也不是不想。虽然说不出话来，但却能让人感到陷入了内心深处的感觉，以至于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表情了。
「其实你啊，比起对待周围的人，对自己更为严厉啊」阿一对提奥轻语起来。
「……与神之间的战争结束了。龙人族的夙愿最终也达成了。所以啊，提奥。稍微一点，对自己撒个娇又有何不可呢？」
「……是么？」
「啊啊，我是这么想的。还是说那个？对自己严厉的话、内心会变成自助哈斯哈斯状态？若是如此的话就当我多管闲事了……」
「自助哈斯哈斯状态是个什么鬼！？　快感这种东西，如果不是被信赖之人给予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滚！我不想听！」
“太棒了！”说着提奥就这样抓住了阿一，但没有人想阻止他。理由很简单。提奥的表情，总觉得就像是吃了砂糖点心一样，微笑着。
在场的每个人都用一副漠心无视的眼神看着那边，提奥在用小拳拳啵咔啵咔地锤着阿一胸口。
啵咔啵咔，啵咔啵咔！
「……嗯。总而言之，这里的过去影像结束了。出去吧。」
在月的号令下一行人陆续外出。啵咔啵咔、啪叽啪叽。
「啊嘞？月，过去再生不切断么？」
「……嗯。穿过瀑布回去，野生的提奥马上就会出现。过去再生就这么保持好了」
对于香织的质问与月的回答、雫原来如此的点头。蹭蹭，揉揉，拍怕。
「阿一他们当时的气息找到了吗？　呐，提奥，这里我记得是—」
「欸啊呀！你丫烦死人了！！你个废龙！！啪！」
「最棒的巴掌，真是十分感谢！！！」
像花样滑冰运动员一样进行着艺术旋转般跌落的废龙桑。一脸的啊嘿啊嘿。那恍惚的表情堪称典范。
与此同，月刚好划破瀑布，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在过去的影像中，雄壮且极具魄力的黑龙睥睨一切。很有一种最终BOSS的感觉。迸发的漆黑魔力，以及透过影像传递出来的强大压力。仅是被那龙眼视线扫过，都把家长们吓得瑟瑟发抖。
就在那简直像是故事里才会出现的邪龙般的巨龙面前，
「主人哟！　还想再来一次！！」
――咕嘎啊啊啊啊啊
左脸被打了，就该伸出右脸可是世间的道理！　如此说着，以期待的目光渴望奖励的提奥。以及，过去正在咆哮的提奥。
画面一时停止。月回头看着身后的每个人，说了一句话。
「……这就是反差哦」
香织她们也好、菫她们也罢、一齐看向正坐在阿一脚边汪汪学狗叫的提奥。内心想法统一了。
真是，真的是多么残念的传说中的龙人……啊。
不管怎么说，一行人都走出了洞穴。穿过瀑布后，在那仍然有被战斗痕迹的破碎空地上集合。
一脚踹开抱着大腿不放提奥、阿一瞥了眼暂时停止中的过去影像开口道。
「好了，现在开始就是骇人听闻的冲击性场面了……」
「是妾身打来美好新世界大门的那个瞬间啊！　看仔细了！　请务必看仔细了！」
月和希亚，以及爱子看她的眼神如同是在看外星人一般。为什么能自己期待那一瞬间的公开上映……呢。
「老实说，就是变态变成变态的那个场景。」
「阿一君。蒙混过关是不行的。是“阿一君创造出了一个变态场景”才对」
「……嗯。若无其事地把它归结到“不是自己的错”中去是不好的」
「说来说去，任何人都觉得这是阿一先生该负责的案件哦？要好好背负自己的罪责啊」
「咳哼。是我，将变态，创造出来的场景。」
面对三人三样的指责，阿一了无生趣的改口了。妻子~们呢，时不时的会丈夫很严厉啊。
「呐，看吗？　还是不看？　我的话，强烈推荐还是别看了。」
「都到这里来了，不看看如今提奥的开端是不可能的！」
「是、是啊，听你说了那么多，我反而有些害怕了……」
听了香织与雫的回答，家长们也是带着困惑点了点头。到此为止、不管有没有必要，阿一他们的轨迹，包含着痛苦与沉重的东西都已近看了。那么，本人大喊着想要看的骇人听闻影像，不想看还能怎样啊！所以，总让人觉得不安的情绪在慢慢发酵。
阿一叹了口。把视线转向了缪。缪吓了一跳。视线相对，缪畏畏缩缩地表示询问。尽管非~常，非常讨厌，想看的东西就是想看。
「……不可以看？的喏」
「不是。蕾米亚同意的话就行。」
缪「诶！？」了一声。好像完全没料到会是OK的样子。慌忙转过视线去，蕾米亚则是有些困惑的样子。这边也很意外啊。变态觉醒为变态的瞬间，怎么想都是对情操教育上不好。因为坏过头了。反而有些迷惑了……
「妈、妈妈？　缪，想看喏。提奥姐姐和爸爸他们相遇时的事，我想看喏」
「是、是啊……不、不挺好的嘛。」
「真的！？」
「呜……诶诶、缪想看就看吧」
蕾米亚妈妈，非常艰苦的决断！　这样看来。阿一爸爸，蕾米亚妈妈、都觉得OK了……
很是在意，或者说很是担心，有良知的智一桑在对缪投以关心的眼神的同时一边询问
「阿一君。真的没关系么？　话说，为啥同意了啊？」
「不，嘛，那毕竟是提奥啊」
歪着头的智一和熏子们。阿一一脸苦笑的继续说道。
「不啊、就算因为对情操教育不好就不给她看也没有什么意义啊。看吧，这货现在还因为被我踹飞而哈斯哈斯着呢」
「啊……」
「这就是一个会走路公然猥亵物――」
「真心十分感谢！」
「――所以无论看还是不看都一样的。与其说是亲人的性癖，不如说是性格上有病，所以不用拒绝到这种程度也没关系。」
望向蕾米亚，她正带着困扰的表情点头。看来意见相同。这里不能看！持之以往，就会变成不能看提奥！这样的话是绝对不行的。对蕾米亚来说、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家人才是对情操教育上最大的不好。所以才会做出艰难的决定。
「哇~~~咿！　呐喏！　能看到提奥姐姐了喏！」
「嗯，缪哟！擦亮眼睛相看吧！妾身的生活方式！！」
「擦干净了的喏！」
咚地紧紧抱住了缪的同时，还在不停哈斯哈斯的提奥。抱住幼女的同时以恍惚的表情喘着气的样子，别的的意义上来说也很不妙。
这样子，没事吧~，缪酱不会留下精神创伤吧~这样的担忧，一边抱着这样的担忧，一旦发生情况就把提奥的存在本身用幻术打上马赛克好了！如此暗自决定了，那么，做好觉悟了吗？就在月用视线巡回众人之时。
「嗯？　这个气息是……」
「诶？　阿一先生，这难道是……」
阿一与希亚突然将视线投向远方的天空之上。不知发生了什么，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将视线投向天空，天空中开始出现黑点。它在渐渐变大，不久就能看见展开的翅膀了。
「哦哦？　那是……祖父大人么！？」
视线确认到的样子，是雄壮的红龙。蓝色的龙则是，稍微跟在后面飞了过来。
接着，在空地上拍打着翅膀着陆的两条龙、立刻被光线包围，化作了人类的身影。
「久违了呢，阿一君」
红发和服的美男子――既提奥的祖父阿杜尔·克拉鲁斯，用他那大树一般的气息以及平静而有力的声音说出了问候语。
「好久不见了呢，阿杜尔殿下。在这里遇到真我很惊讶。偶然……我想不是的吧？」
「嗯，从哈利希的王妃殿下那里听说了，于是绕过来打个招呼以及提些意见。」
虽然声音很有尊严，但本人依旧面带微笑，让看到的人松了一口气，阿杜尔的视线在愁他们一行人身上巡回一番。
「很荣幸能见到你们。我是提奥的祖父，阿杜尔·克拉鲁斯。因为真的很想见到各位的缘故，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冲动，跑来打扰各位的旅行。对此很是抱歉。」
阿杜尔说着轻轻地低下头，目瞪口呆的愁一行人终于反应了过来。能让阿一认真表示敬意的对象可不多见。当然，愁他们也感觉到了。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威严和气度，让人不禁叹息一声这就是真正的王啊。
「哪里哪里，快请抬起头来。能见到您我们也很荣幸！」
「对、对的，就是这样的！」
「呜、喂、菫！　语调！　语调都变奇怪了啊！」
「你自己说话的语调也变奇怪了！」
看着晕头慌脑的南雲夫妻。阿一双手覆面不忍直视。另一边、阿杜尔则爽朗的笑了起来。
「早些时候听闻阿一提过，真是一对很有趣的父母啊。」
「没、没啦，没那种程度啦～」
「真是的，我们家孩子到底在说什么呢。竟然说什么世界上最有趣的父母！」
「父亲，母亲。拜托了。快冷静点啊。」
面对开始焦躁不安地呈现出暴走气息的父母，阿一只能恳求了。当然，月大人当机立断的使用了魂魄魔法。
智一他们也被阿杜尔的气场给吞噬了，开始还只是有点紧张，但看到了那两个人的怂样，也跟着团团转了。
「阿杜尔爷爷的喏～～！！」
「哦哦！　缪！　好久不见了！　稍微长高一些了？　嗯，体重也稍微重了一些呢。」
「嗯，阿杜尔爷爷，不行的喏。对淑女说体重的话题是禁止的喏。」
「哦哆，说的是啊。抱歉抱歉，是我不小心失礼了。缪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淑女了呢」
「呜呼呼～的喏～」
怎么说呢，像普通祖父和孙女一样的气氛，看着抱着缪的阿杜尔打破了他给人的固有印象，大家似乎恢复了冷静的感觉。不一会，他们各自以沉稳的大人的表情，互相交换着问候。
就在大人们以阿杜尔为中心加深友好的时候，莉莉安娜则向着一脸黑人问号的阿一跟前走来。
「抱歉，阿一桑，之前忘记和你说一声了。」
「嗯？阿杜尔殿下的事么？」
「诶。实际上，阿杜尔大人和龙人族的大家都肩负着遍及大陆全境的警备与运输的任务。」
原来如此。如果是龙人的话的确可以在天空中自由地飞行，而不会被任何人袭击，它们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快地解决种族之间的纠纷，解决当前没能完全巩固根基的各地方问题。在情报的传达和共享方面，考虑到他们的高洁和信赖度的高低，也没有比他们更让人安心的对象了。
「原来是这样啊。这么说来，村里的大伙儿，都到大陆上来了？」
提奥慢慢走来，歪着脑袋询问。就当月她们也聚集过来一起倾听的时候，回答问题的却不是莉莉亚娜，是伴随着阿杜尔一起来的青年龙人族。没错，一直对阿一投以严厉目光的蓝色头发龙人—利斯塔斯。
「不，公主殿下。来这的人只占村里的三成左右」
「哦哦，利斯塔斯！　好久不见了呢。连你也在啊。」
「……抱歉，一开始就在的。」
啊嘞？　这是搞什么啊。这待遇简直就像是某深淵卿再现嘛……
顺便说一句，利斯塔斯君是提奥公主的初恋对象，也是前婚约候补人选之一。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香织她们都对他投以悲伤和同情的目光。
利斯塔斯君，那令人同情的：把原本正经的公主还回来啊！　尽管脸上挂着这样的表情，但仍然继续解释。
「虽说兽人族和人族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弥合，但现在是双方都要相互理解和接受的重要时期。我等龙人族的所有人，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得太多，很有可能会给人增添不必要的感情。」
「原来如此。确实是那样。如果无缘无故吓到那些兽人族就不太好了」
「是的。而且，在忙着复兴的时候，想要确保村里所有的乡亲都有住的地方也着实让人为难。所以现在，在各国的协助下，正在选定在大陆设立新的龙人族村落的地方」
「是么……是这样啊……」
提奥深深地点了点头，好像颇有些感慨。从大陸上逃离以及过了五百年以上。终于，龙人族现在也能回到大陆上了。
「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候补地，费尔贝鲁根也提出共同建设自治区，并且和我们一起聊了许多让人开心的话……我们的存在无论好坏都很强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地进行选定」
「嗯。是这样比较好吧」
「是的。所以，公主殿下。取决于龙人族今后的未来，务必、请您务必回到村子里--」
「没必要吧，利斯塔斯」
正当利斯塔斯向公主请愿，却被阿一粗暴打断时，而在另一边与家长团们亲切交流的阿杜尔，就这么抱着缪用真他拿没办法的语调制止了他。
「族、族长，可是……」
阿杜尔用视线阻止了想要开口的利斯塔斯，说道。
「提奥，这边不用你在意。相反，可以敬请期待才对。我等新的故乡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大家，都在为你的幸福而祈祷呢，有朝一日等你来到新故乡的时候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幸福，好让他们大吃一惊才好。」
「爷爷……这样啊。恩就算您不这么说，这件事上妾身也会任性。不会离开主人身边的。就在刚才，还被说偶尔对自己撒娇也没关系的」
「嚯。阿一君做了这些啊……呼呼，这可是很不错的话语啊。」
「嗯！」
祖父与孙女两人的脸上，挂着平静的笑容。利斯塔斯则是「咕努努努」的做出如同漫画里的画的那种不甘心的表情瞪着阿一。
对此，阿一无奈地耸了耸肩，重新将视线转向阿杜尔。
「所以呢？阿杜尔大人。您说似乎有什么提案来着……」
「啊啊，是这样呢。就如刚才提到的，我等会在不就之后开始移居了。」
「诶。恭喜你们了，就这样么？」
「当然不止这些。谢谢。话虽如此，现在的村子也是度过了五百多年的令人充满回忆的地方。正好听说你们在旅行，这样的话，在移居之前，能不能让你的家人一起到村子里招待一次呢？我是这么考虑的。」
「原来如此……」
确实，能看到漂浮在遥远北海的孤岛上的隐居村落生活，这或许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邀请确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提议。
这可并不在预定行程之内，怎么办？　询问的视线聚集向了阿一。
「以妾身而言，还请务必去游览一次。」
既然加上了提奥的请求，一行人心里立刻就决定好了。当然，答案是肯定的。
「既然如此，阿杜尔大人。承蒙您关照」
「太好了。村里乡亲们也会高兴的」
再将缪交托给他人之后，二人握了握手。
阿一的表情显而易见的带着敬意，愁瞧见了说「啊嘞？　我啊，从没见过阿一对我露出过那种表情啊……」并开始抽泣了，智一则「那个，虽然我之前也听说过一些。话说，别和阿杜尔先生较量啊，南云愁。作为人来说的身份是有所不同的」这么说着，二人安静地在蹲地上画圈圈了，阿杜尔这边则继续说道。
「对了，刚才我从愁殿下那里听到了一点，好像是打算看和提奥相遇时的战斗来着呢？」
「欸？　啊～，是的，是呢，没错。是……」
这一瞬间，阿一满头大汗。（十字：这里开始和旅行记20旧版有出入了。）
「那么，务必让我也一起看吧」
「不、不了，那个啊。果然，孙女的败北影像不是亲人能给看到的吗？……我也是，那时候是毫不留情的下狠手的……」
阿一超难得的，视线居然会像鱼一样游移不定。看到语无伦次的阿一，可让智一他们露出了一副见了鬼的表情，月、希亚以及爱子的表情更是像是在说“那是什么鬼”。
「无需多言了，阿一君」
面对看起来非常尴尬的阿一，阿杜尔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想说的我都听说了。不会晕过去的。已经做好觉悟了！」
「下的是令人讨厌的觉悟呢！」
他的表情确实像是挑战最终决战的战士。
站在后面的利斯塔斯的眼睛望向了世界的远方。看起来这边还没有做好觉悟的样子。「我的记忆里什么都没有……」如此自言自语着。
阿一用「喂，提奥！你这家伙，难道把菊花被爆的事，说出来了么！？」的视线寻找目标、提奥则不知为何看起来很害羞「和主人的初次交往（被驯服），村里的大伙都很好奇啊。」这样的视线作为回答。
感性真糟。不愧是大変態废龙。
「的确，那个，稍微有点特异的攻击，提奥隐藏起来的，啊～、门扉？　像是被打开了呢。」
「族长。可能不是自己打开的。是被撬开的。结果就是那个样子了。」
「……利斯塔斯哟，你啊，为何在那自暴自弃啊？」
呸地吐了口唾沫在地上的利斯塔斯君。有种对眼前的现实极不认可的态度。
这也难怪。神话决战之前，回到故乡的提奥说了如何被主人驯服的经过之后，结果村子险些被忧虑所毁灭。
看到面目全非的公主殿下的样子，村子陷入了阿鼻地狱绘图中，阿杜尔晕了过去，利斯塔斯君也因为震惊而一时心跳停止了。
如果，当时看的不是说明用魔王城战斗影像，而是展示了菊花被爆事件影像的话……
肯定，在神话决战的时候，就不会有龙人族的身影了。
阿杜尔清了清嗓子，重新振作起来。
「话说回来，村里可没有能击碎提奥黑鳞的人。能将其打碎破，在那狭隘的世界里自夸从无败绩的提奥击败的战斗，请务必让我看看。不管内容是什么，都是你们熟悉的开始。作为我的祖父我还是很在意的。」
看来，阿杜尔已经打算作为祖父接受孙女的一切了。
nbsp; 好好爷爷的表情让提奥的脸颊染上了羞怯，利斯塔斯则是朝着远方开始了三角坐。然后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似乎打算切断外界的一切。
「怎、怎么办，提奥。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只好给放给他看了……。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
「放马过来吧！」
「问你的我简直是白痴……」
仰头望天的阿一，看到了一旁的月。看着月脸上温柔的表情，一瞬间又觉得神清气爽了。不愧是正妻大人。有着将这一切全部接受的器量。
对祖父来说，各种意义上都是“初次体验”的样子，把正抱着自己像蚯蚓一般扭来扭去的提奥丢到一边，阿一用眼神像月发出信号。月发动了过去再生的术式。
接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看着提奥吐出的龙息被大盾挡住的场景，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之后，枪击与将其弹开的黒鱗。在吃了一击重力魔法的同时，躲开了希亚的重锤猛击并给予其反击的提奥其坚韧程度让人由衷地赞叹、阿一疾风怒涛般的攻击—修拉肯正面喷射突破，以及对防御力较低部位的定点射击风暴—终于发出了悲鸣般叫声了。
这是一场壮烈的战斗。提奥雄壮而顽强的战斗也好，阿一所持神器的暴威也罢，简直就像是神话中传承的战斗……
谁都没有余力交流感想，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阿杜尔发出呼啸般的声音，露出了感叹的表情，放弃现实的利斯塔斯，也不知何时也站起来，不知不觉中脸上与紧紧握成拳头的手心里满是汗水。
没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刻，终于还是来了。
—给我爆菊而死吧。这条废龙！
嗞噗一声！
—啊ーーーーー！！！？　怎么了啊啊啊啊ーーーーー！！！
一支贯龙杭，就这么插进了公主的屁股里。快拔出来啊～这声悲鸣在山谷间不断回响。（十字：题外话，我在怪猎世界里观察了半天也没能找到飞龙类的菊花，不然我很想确认下那个部位的肉质到底如何，虽然贯龙杭其实是不吃肉质的。）
谁都，没有言语。这就是，无言以对了。过去的影像还在继续播放着，现实世界的时间却仿佛停止了。
仔细一看，熏子和昭子已经昏过去了。雾乃说了“啊啦”后赶紧捂住嘴角。菫在仰望天空。果然，这是远超想象的震撼影像啊。
大概是看不下去了，蕾米亚脸色通红，不禁用手按住自己的屁股转过视线去了。应该说。包括月她们在内，女性阵容中所有人都压着屁股染红了脸颊。如果换做是自己………不知道是不是想象了什么，都在瑟瑟发抖。
缪则是，专注的看着都没注意到自己的嘴都张开了。简直就是，和未知的遭遇啊！　一脸如此。（十字：缪的技能表里此时出现了痛觉转换）
「羞、羞煞我也～」
「正常来说这不是该害羞的地方吧。」
以废龙扭扭捏捏害羞的样子来看。就像是，在浪漫的亲吻场景中亮相一样。
那之后也是，每次对刺入屁股的贯龙杭一通乱打&咕噜咕噜转动都会发出悲鸣，但是，这些悲鸣声中似乎带着一些色气，男性阵营也看不下去了陆续移开了视线，最终，提奥解除了龙化状态。
那里已经不存在什么任何人都敬爱的提奥公主了。存在的只有，因菊花被爆而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神情恍惚地哈斯哈斯喘息的变态而已。
在影像中他们开始下山了。提奥虽然明明是公主，却被捆住了脚倒拖着走了。既是如此，还是一副令人恶心的哈斯哈斯喘息的变态脸，这个瞬间、
「这样……这样的变态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公主大人啊啊啊啊啊啊！！」（十字：这里开始又和旧版的旅行记20基本一样了，除了一些小细节。）
利斯塔斯君，一瞬间龙化，向着天空的尽头飞去了。
没听见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　本来想要贯彻到底的，却不小心被雄壮的战斗所吸引而目击到真相的他，内心似乎已经到极限了。（十字：emmm换个说法就是“关于我不小心目击到初恋被鬼畜NTR后就此恶堕的凄惨故事”……）
利斯塔斯君的眼角划过的泪化作泪之雨洒落向大地之上。他的青春与初恋，随着洒向大地的雨水而逝去了。
「提、提奥姐姐。屁股，没问题吧，的喏？」
缪战战兢兢地接近提奥。虽然缪依旧对骇人这段听闻的影像仍然感到目瞪口呆，但她大概能明白菊花捅爆不是能对人类做出的行为吧。
提奥姐姐的屁股，难不成现在还处于很糟糕的状态吧？　如此担心着，用小手去帮着揉摸。
提奥则是，露出一副被缪的温柔举动融~化了的表情。
「嗯。已经不要紧了，缪。最初痛得就像贯穿了大脑一样、习惯之后就会获得无以言语的快乐――」（十字：缪习得了痛觉转换！）
「提奥桑？　你要是再敢对缪多说一个字，我，就要认真了哦」
「呼哇！？　知、知道了，蕾米亚哟……」
啊啦啊啦笑眯眯的脸上其实根本没有丝毫笑意，这样的蕾米亚妈妈身后似乎有什么在晃动！　巨浪的背后，有着语言难以名状的亵渎之物存在着！就是给人如此的感觉。（十字：莫非蕾米亚实际上和克苏鲁神话体系有关联？）
身为最强的黑龙，却在为女儿着想的愤怒母亲面前败北了。完美的正座了。视线绝对不与蕾米亚妈妈交汇。滴滴答答汗流不止。
放眼望去，月将过去的影像消去了。在一片沉默尴尬的气氛中，阿一偷偷瞥了一眼阿杜尔。
阿杜尔，保持着微笑。在平静祥和的氛围中，保持着凝望先前再生过去场所的姿态。
吓着了。不。确实，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昏过去一次了，现在已经耐性了，本人亲口这么说的……实际上来看，就算是阿杜尔也至少要皱眉头这种程度总是有的才对。
然而，他的表情却没有任何改变，浮现在他脸上的是一种已经接受一切的慈爱表情。
不是是龙人的族长。提奥的祖父。心胸旷阔到让人忍不住脱帽致敬……
……哦呀？　阿杜尔殿下的样子怎的？
「阿杜尔殿下。您没关系吧――」
阿杜尔带着慈爱的表情一动也不动，阿一想着不会吧，喊了一声并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下一个瞬間。
阿杜尔保持直立不動＆笑顔依旧地向后倒去。看来是，不，该说果然才对，“听说过”这种程度的耐性似乎还是不足以承受悲伤的现实。
咚啪地豪迈爽快地倒地了，可是，脸上依旧保持着微笑一动不动。意识已经完全飞走了。在场的人都像集体冻住了一般。
停顿一拍后。
「爷、爷爷啊ーーーーーーーっ！？」
提奥的惨叫，在广大的北部山脉中久久回荡不曾散去。
那之后、沐浴在魂魄魔法的大量照射的阿杜尔才终于恢复过来。。
在前往孤岛之乡之前，先要与提奥的随从兼奶妈的温莉会合然后一起向村子转移。那首先就得去她所在的北部山脉地帯的腹地才行，但是……
这一路上，气氛是难以言明的惨淡，已经无需多言了。
另外，利斯塔斯君并没有回来。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谁也没能联系上他。




◎29托塔斯旅行記21
作者的话：各位书友，好久不见了。再次开始更新了，请继续多多关照。从现在开始，我想继续写托塔斯旅行记一段时间。如果能作为消磨时间的好陪伴，我会很高兴的。
另外，在上一章发布了“托塔斯旅行记20 修正版”。理由是，在原作书籍11卷的番外篇中，有着“决战前回故乡的提奥让村里陷入凄惨的地狱”的故事，在之前的情况下存在有无法整合的描写。话虽如此，因为修正的只是最后一部分，所以不读也没有问题。以防万一，之前旧版我也会留下来的。请多关照。（十字：白米去你丫的不读也没关系，大爷我TM可是足足翻了三天才搞定！）下面开始正文。
****「啊，那个，阿杜尔先生？您没关系吗？真没有勉强自己吗？」
「那要不然，揍犬子一顿么？吊起来打也可以哦？没有必要顾虑我们。」
在北边山脉地带的最深处。吸入鼻腔里的空气能微微感到潮湿。
阿一行人现在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山顶上。只要越过正对面看到的那五千米级的山脉，就能看到北方的大海了吧。
另外，说是在站在山顶上，当然也并不是脚踏在大地上，而是站在了正飞过山顶的菲尔尼尔的甲板上。
目的地是山脉地带的对面，一片面向北海的海岸线大地，之所以没有利用传送转移，是因为父母希望能够眺望宽广雄伟的大山脉地带——在这样的想法下，便为此稍微多花点时间。（十字：如果这里不是白米笔误，那就是日本地方小的弊端了，白米眼界不够，区区五公里的山脉也能称之为大山脉了……）（音符：来中国一次就好了）
是的，这是为了平复阿杜尔看到“菊花爆裂事件”这一冲击影像昏厥的受伤心灵。
作为“犯人”的父母，愁和堇操心的方式简直是一塌糊涂。简直就像是在面对碰了就坏的玻璃工艺品一般和阿杜尔接触。
「谢谢你们的关心。愁殿，菫殿」
边在甲板上整理着被微风吹乱的红色头发，阿杜尔脸上浮现出苦笑。
「但是，我没关系。倒不如说，尽管我很想好好见证事情的始终，最后却还是昏厥了，真是太难堪了。我以为决战前提奥的样子能让我产生抗性……给你们添麻烦了。万分抱歉。」
「哪有什么麻烦。不如说您重要的孙女被弄伤了，所以您更加生气才对……」
「正如堇所说。那么，犬子也做好精神准备了。请尽情地把脸揍成大佛头好了。」（十字：就是揍成猪头）
阿杜尔轻轻地摇了摇头。什么也说不出来，就如同范本一样的复杂表情。
「虽然不知道您所谓的大佛头是什么……没想到阿一君说的，提奥她……怎么说呢，那种变态——咳哼。没想到她居然有特殊的性质。既然这是不可抗力那也无需责备。反倒是，孙女是那种样子的真是万分抱歉！」
「不不不，请把头抬起来，阿杜尔先生！就算防御力再高，也不能这样。作为母亲的我很扫兴！不好的是阿一！真的很抱歉！对吧，老公！」
「对的对的。而且，已经恳求快停止了，居然还那样转来转去的……犬子是个抖S真是万分抱歉！」（音符：没记错应该是提奥被插入的时候阿一在转动那根杭）
「如果您要这么说的话，孙女是抖M的变态才是万分抱歉！」
万分抱歉，万分抱歉！！儿子是个抖S！孙女是个抖M！真是万分抱歉！！
就像日本的上班族一样，南云夫妇和阿杜尔祖父互相点头行礼。
月她们的视线很自然地望向那抖S的儿子和抖M的孙女。
「提奥，天空好蓝啊」
「就是啊。真是干净啊」
什么也听不见。两人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友好地并排仰望天空。视线飘向很远的地方。
某种意义上，那里是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也可以说是在逃避现实。
和阿杜尔他们一样，首次看到阿一和提奥第一次相遇经过的雫和香织，还有莉莉亚娜，现在脸颊上还稍微染着红晕互相交谈着。
「怎么说呢，真是令人讨厌的合得来，简直就像提奥她是为了和阿一相遇而出现的……这种的感觉呢」
「嗯，嗯。虽然那两人本人应该都没有这种想法才是……可不仅仅是提奥，连阿一也有觉醒了什么的感觉」
「……啊，那个，雫，香织。阿一桑对屁股……最喜欢吗？」（十字：我觉得只有欧美人士才对“后庭”狂热不已）
莉莉亚娜她，嘴里嘟哝着什么「我是不是也下定决心比较好！？」一边扭扭捏捏一边把脸颊染成通红。
因为做出了错误的觉悟，雫和香织正在尽全力的让莉莉亚娜恢复清醒。
香织爸爸智一桑正斜眼看着这样的女儿，热心地在笔记本上写了些什么。其夫人薰子凑过去窥视。
「老公？你在写什么呢？」
「阿一君的性癖改善计划。我必须让他重新做人。」
在智一眼中，阿一似乎是个有着无可救药的异常癖好的持有者，的这种感觉。他身上展现出一种领悟了使命的战士的氛围。
阿一瞬间打了个冷颤。
「真是意外啊，智一君。如果是你的话，『果然还是不适合女儿啊！快和他分手吧！』我还以为你会这么说……」
作为雫爷爷的鹫三，扬起一边的眉毛，将充满意外的目光投向了智一。智一桑瞬间变成了满脸血泪的样子。
「再也，不想被说『最讨厌爸爸了！』啊」
这正是，叫人吐血般心情的吐露啊。
「原来如此。确实，那样的话还是“矫正女婿”比较好。好吧，智一，我也会协助你的！设置一个男人之间商谈的地方吧。」
雫父亲的虎一突然握拳鼓起干劲。即使是忍者一族（对于这个别称，本人们是坚决否定的），也不能接受女儿提奥化。
阿一再一次打了个冷颤。
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家的女儿，怎能让她变成那种变态龙呢！”的父亲们的决心，这让提奥也打了个冷颤！开始哈斯哈斯喘息了。
「啊啦啦，这个人啊，把自己的事情束之高阁——」
「雾乃，以后再好好聊聊吧」
雫“啪”地把脸转向母亲雾乃。只见她一只手贴在脸上，「呼呼呼」地用玩味的眼神看着丈夫。
雫又突然“啪”地转向了父亲虎一。虎一爸爸以快要产生残像的气势“啪”地移开了视线。
双亲的，不想被知道的，夜晚的事情。（十字：这一段信息量颇大啊）
香织和莉莉亚娜开始全力安慰起双手捂着脸蹲下的雫，只是他们的脸颊上也稍微染上了一些红晕。
在关于屁股的话题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在甲板的角落里，缪发出了困惑的声音。
「妈、妈妈？差不多该放手了……」
迅速果断。在动荡不安与性癖话题蔓延的那一刻，立马带着女儿与他们拉开距离的蕾米亚妈妈，到了这一刻还在用双手捂着缪的耳朵。。
「在缪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全部解决之前。可以忍耐吧？」
「啊，是的」
妈妈不容分说的笑容。看了“菊花爆裂”这一冲击影像后，「哟，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吗？」和，缪与未知之物遭遇了的事情本身就让蕾米亚妈妈有点后悔了。
女儿的心理健全由妈妈来保护！因为，造成坏影响的元凶是爸爸嘛！再也不能让女儿更进一步踏入那边的世界了！下定决心。（十字：然而莉莉篇告诉我们这并没什么用，缪还是拥有了痛觉转化。）
在一片混沌的气氛中，菲尔尼尔越过了最后的山脉。
从视野下方稀疏的云层缝隙中，可以看到草原和数道蜿蜒的河流。
沿着山的斜坡降低高度。
然后从云层下方出去的话，大海便会清晰地进入视野。从山脉的山脚处，向前大约20公里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条陡峭的海岸。东西两端也各自一直沿伸至山脉深处的岩场与广茂的草原。
「但是，为什么在这儿会有一片内地……」
在谢罪大战中暂告一段落的愁微微歪过了头。。
他想说的是什么大家都明白，毕竟堇他们也是一样对此抱有疑问。
「是啊。作为龙人族新村的地方，是不是有点太不方便了？」
「嘛，这里，果然给人一种隐居之村的印象呢。」
爱子的母亲——昭子看着重叠在一起的背后的山脉地带说了这句话，爱子则是以带着担心的眼神对提奥点点头。
在寻找大陆新龙人族村落的候选地中，温莉为什么要来勘察这样的边境呢？
确实，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疑问。
虽然提奥用很平静的声音回答了那个问题，但是，不知从何处渗透出了些许寂寥的样子。
「那是因为啊，昭子殿。这里，曾经就是龙人族的国家。」
突然屏住呼吸的不只是昭子。除了事先被告知的阿一他们以外，所有的家长们都认真地看向了提奥，还有阿杜尔。
「那已经是五百多年前的事了。曾经美丽的绿水之都。如今说这些就显得自吹自擂了」
阿杜尔有点难为情地这么说。
众人再次俯视地面，却找不到克拉鲁斯一族曾经统治过的王国的影子。
一定是有意识地为了不留下一砖一瓦而被抹去的吧。
而且，仿佛整个毁灭的痕迹都被大地都颠覆了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处已经被丰富的绿色覆盖殆尽，变成了描绘出与过去截然不同轨迹的河流与泉水。
「嘛，说到底只是候选地之一。作为我个人来说，好不容易才有了新的出发点，我觉得找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比较好……」
「我也赞成爷爷。但虽然如此，可在长期生存下来的人之中，还是有着乡愁的念头吧。所以这里作为候选地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就是如此啊。顺便说一下，温莉也是其中之一。亲自参加了这里的后补地调查。从者的家族们，好像往往比主家更关心这片土地呢。」
「也不是不能理解啊」
在祖父和孙女二人的谈话过程中，阿一他们一句话没有插嘴。
曾被不讲理地被剥夺了祖国，但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又获得了再次拥有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很难推测。
大概是察觉到了阿一他们的气氛吧，之前显得有些沉静的提奥格外爽朗地笑了起来。
「嘛，妾身也不关心这些了。大家在哪里创造出怎样的村庄，就让妾身好好期待吧」
「这样的话，近期邀请村里的人来日本吧。想要知道公主出嫁的地方，也可以为新村子的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阿一一脸苦笑着道「赫莉娜也说『老板，还不能去日本旅游吗？要我全裸待机吗？』等得很焦急。」与说话同时，希亚在眺望远处，提奥则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然后，用非常自然的动作贴近了阿一，阿一不由得伸出了手想要去抚摸提奥的那一瞬间。
「那个邀请当然也包括敝人了吧？阿一大人」
“啪”的一声，阿一的手臂被人抓住了。是从旁边突然伸出来的手。
就这么顺便把脸也凑了过来。在阿一和提奥之间。像是要打断两个人的关系一样。
因为早就注意到了对方的接近，所以阿一没有特别惊讶地缩回手去了。然后，淡然地回答了咯吱咯吱挤身进自己与提奥之间的那位初显老态的女性的名字。
「当然了，温莉桑」
「算了。公主殿下最近过得好不好，阿一大人有没有看不起公主殿下呢，敝人温莉——会将一切收人眼中的。」（十字：温莉的自称我翻译成“敝人”而不是“鄙人”，敝是古旧老态的意思，而鄙是浅陋粗野的意思，意义是不同的，并不是错字。）
双手扶在自己的腰上，“哼哼”地喷着鼻息登场的，正是提奥的乳母兼侍从温莉桑。
一头琉璃色的长发，穿着与头发同色的美丽的和服，她那绷直了的背脊，让人怀疑其中是不是装了根棍子在里面。虽说看起来像是初有老态，但是有着充实的霸气，和实际年龄相比也显得十分年轻了。总的来说，给人一种是有着高雅品味的贵妇人似的感觉。
如此，在进入下降至即将着陆状态后，专程赶来登上菲尔尼尔的甲板上的温莉，将视线转巡回了一遍苦笑着的阿杜尔与月等人，以及在一旁发呆的愁们。
「惹出一些骚动真抱歉，各位。如各位所见，敝人是公主大人的侍从，名叫温莉·柯黛。一直以来公主大人承蒙各位的关照，敝人却迟迟未能问候，真的非常抱歉」
说着，再一次用优美的动作低下了头。她抬起头后视线特别地望向愁和堇，脸上浮现出微笑着说「见到你们很高兴」。
愁他们一边回礼一边观察。原来如此，对阿一很严格吗？那是当然的。毕竟，把最重要的公主大人变成这个样子！对其看法也会变得严厉吧！之类。
此时，提奥挺起胸膛对愁和堇说。
「稍微介绍一下，这位妾身的侍从，温莉桑，同时也是妾的乳母。是妾身心目中第二位母亲，所以一直想将她介绍给岳父大人和岳母大人认识」
「公主大人……这真的不敢当。敝人温莉不胜感激。」
用和服的袖子优雅地擦拭着感动的泪水的面纱。从中可以窥见两人之间深深的羁绊，愁们也自然地露出了温柔的表情。
阿杜尔微笑着向温莉询问。
「温莉。我打算之后在村里招待大家。我想是你还在调查中，但能一起来么？」
「当然可以，敝人不胜荣幸。」
正好菲尔尼尔着陆了。因为离隐村所在的孤岛还远，接下来的移动就要用水晶键传送了。
因此为了将菲尔尼尔收回宝物库，阿一他们先降落在地上的。
通过船内需要绕来绕去很麻烦，所以干脆由月用重力魔法让所有人都浮空下来……这时，
「那就这样，月桑，好久不见了」
「……嗯。好久不见」
不知道为什么，温莉移到了月的身边。一边用龙之瞳盯着月一边打招呼，稍微有些反常的是，月居然出现了畏缩不前的样子。
「公主大人在日本的样子怎么样？哈斯哈斯喘息的坏习惯治好了吗？」
「……一、一点点？」
「您为什么说谎？」
「……！？ 嗯，说谎什么的没有啊……」
「在您去日本之前，敝人不是拜托过那么多吗？希望能帮公主大人“更生”一下。月小姐，您答应敝人会尽力的吧？」
提奥说「诶！？有那样的约定！？或者说“更生”是什么鬼啊？」虽然这样吐槽着，但是温莉直接无视了她，逼近了月。
「……但是，我正在努力」
「您又撒谎了吧？您觉得会欺骗的了我吗？虽然是这样，但敝人也活得比你长三倍了吧？敝人还真是被小看了。」
「……那、那是，我原本打算！」
「月大人。您是主家的正妻。侧室的管理，时常的谏言。那些是你的义务。不是吗？」
「……虽然事没错……」
「虽然觉得不会，但您没有率先带头过着混乱的私生活吧？」
「……干净整洁」
「有熬夜吗？就算是休息日也要整天无所事事吗？」
「……没、没做过。」（十字：天下无敌的月大人竟然会被温莉压胜了……这可真是珍奇之事啊）
温莉的眼睛一下子眯起来了。果然，面对活在漫长岁月中的龙人之瞳是无法掩饰的。
实际上，经常会通宵看少女漫画准备一堆薯片和碳酸饮料，一整天埋头与创作世界中度过。
而且，这也是南云家全体成员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不仅是阿一，就连愁和堇也总觉得待不住了，纷纷转移了视线。
「吃饭呢？一天三餐，是营养均衡的菜单吗？虽说您是不死身的吸血鬼，但健全的心灵和肉体是从健康的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因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您也会有还不习惯的事情，有没有因为压力过大而猛吃零食呢？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没关系！没问题的！」
本以为她是在絮絮叨叨地发牢骚，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对月的担心了。
事实上，从神话决战到回到日本的这段时间里，既然以公主殿下为侧室了，就不断地向月讲述正妻到底是什么，健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不仅如此，不知何时起就一直在照顾身边的人，有着这样前科（？）的温莉桑。
那个身影，完全是照顾女儿的母亲了……
与其说是天生的侍从气质，倒不如说是重度的好管闲事的性格，为了公主殿下的今后而锁定了身为正妻的月。
月没有“像母亲一样的母亲”的回忆。因为母亲和亲生父亲一样，在懂事的时候就已经狂信徒化了。
月的愿望什么都能实现，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看着的不是女儿而是“神子”，在那里有的只是近乎崇拜的感情，那绝对不是亲生母亲应该对女儿抱有的东西。
因此，月就像那样，如同被母亲那样被责备、照顾到这种地步，不知怎么的心痒难耐、不知所措，综合起来就会产生不擅长应对的意识………
说实在的，总觉得有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然后，那不仅限于月。
「阿一大人」
「唔」
矛头也指向阿一。您是不是沉溺于研究中而轻视了私生活，或是忘了寝食？又和公主大人做了“异常”的事吗？你有没有搞过恶毒的生意？
阿一的话，比起责备，有九成是给人担心的感觉。
作为亲生母亲的堇，总的来说是放任主义。虽然不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人，但是也不至于这样那样的抱怨。
当然，该斥责的时候会斥责，如果阿一烦恼的话会马上注意到，也不会吝惜帮助。
总之，在回家前的一个月里，阿一也一样拼命地被照顾，果然还是被不习惯的“爱管闲事的老妈”的猛攻给打败了。
因此，温莉桑对阿一来说也是个很强的对手。
「呃，这个啊，温莉。虽然知道你积累了很多话要说，但先就这样吧。剩下的到村子后再说也行吧？」
「哈！？对、对不起，阿杜尔大人。一不小心……」
大家早已踏足于大地之上了，菲尔尼尔也被收起来了。因为之后只是转移，当阿杜尔封住她的嘴时，温莉带着一脸糟糕了的表情退下了。
阿杜尔看着这样的温莉脸上露出了微笑。。
「呵呵，我知道的。你一直把提奥当做自己的女儿。而那个提奥嫁入的家庭里的人们，月殿下和其他人当然也和女儿一样。对爱照顾的你来说，是不能放任不管的吧？自从提奥启程以来，就一直很寂寞吧。」
「……敝人知道孩子们总有一天要离开的，但是……唉，真不好意思」
用和服袖子遮住被染成红色的脸的样子，与初老的外表无关，非常可爱。
「月大人，阿一大人。刚来那会，敝人就一直啰啰嗦嗦的真是抱歉。」
「……嗯，没什么。…我不讨厌温莉的那种地方」
转移视线，稍微有些脸红的月。给人一种这是“傲娇”啊的感觉。
「你能明白吧，月。从小的时候起，妾身就经常受到温莉的碎碎念。因感到郁闷而逃跑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但要是没了这些，又会觉得哪里少了什么，或者说会感到寂寞的吧。」
「公主大人，一回会到村子里，敝人和公主大人有别的话要说。逃跑的话可是不会被原谅的！不以为一直都能哈斯哈斯的！」（十字：废龙矫正计划！）
「啊，我、我自找麻烦了吗……但是，这是妾身的个性。差不多该接受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
「即使阿杜尔大人，以及村里的大家都已接受！哪怕全世界都承认了！但敝人温莉绝不放弃！究竟什么是淑女，敝人会重新将其敲进公主殿下您的骨髓里！」
「钢铁的意志！？太过分了！温莉太不明事理了！一遍凉快去啦！」
「……您刚刚说了什么？」
温莉妈妈的脖子上浮现出了龙鳞！龙之瞳也纵向的张开了！
提奥大喊着「不要啊～～～」一边逃到了阿杜尔后面。就这样从身后露出脸来，名为祖父之盾，发动。
看着从提奥小时候开始就不断重复过的对话，阿杜尔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愁和堇他们一边偷偷地笑着一边眺望那个场景。
「哎呀，提奥酱真像个孩子啊」
「虽然平日里是哈斯哈斯的惯犯，但那种孩子气的模样在家里确也没见到过呢」
一定是，在他们的国家灭亡后的难以忍耐时间中，这对既为主从又为母女之间的对话拯救了龙人们的心灵。
没有根据，但是，在阿一他们之中有着这样的确信。
一起失去了很多的主从，像这样相互依偎、互相支持、鼓励着同伴。
所以，堇自然地张开口说道。
「温莉桑，如果可以的话……」
「公主大人，请在那里站好了——啊，是的。有什么吩咐，堇大人」
「一起来日本生活吗？」
回过头看这边的温莉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但是，那也只是瞬间的事。然后微笑着摇了摇头。
「感谢您的关心，堇大人。但，您的好意敝人心领了。」
「真不用客气哦？」
「嗯，嗯。妾身也觉得温莉一起来日本生活也不错……」
提奥从阿杜尔的肩头露出了脸。
温莉看起来很开心，但是表情又有点为难。
「谢谢，公主大人。您有那种心情，敝人真的很高兴。」
「那么——」
「但是，敝人也已经上年纪了。事到如今，在新的世界里从头开始学习文化有点困难」
温莉是想照顾别人，而不是想被别人照顾。这是作为侍从的应有的矜持。
要在地球上作为完美的侍从来完成任务，需要相应的努力吧。而且，在这期间反而会受别人的照顾。
这对于代代都是侍从的家族出身的温莉来说有点严酷。另外，也没啥在新世界中燃烧新生活的热情，温莉在这个世界里活得太久了。
「公主大人已经出发了。很出色……虽说，稍微有点小问题就是了」
「这里说的干脆点啦」
面对突然从祖父肩膀上缩回头去的提奥，温莉脸上浮现出微笑，
「再者，敝人还是想为建造新的故乡而尽力。总有一天，当公主大人有了孩子的时候，可以对那孩子说“这里是故乡”」
「温莉……」
「只要有能回去的地方。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这都将成为公主大人心中最强大的支柱。」
众人的视线悄悄地转向了阿一。“回到故乡！”秉持这一信念，将许多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男人就在眼前。“原来如此”众人不得不点头。
「不能在公主大人身边当侍从虽然有点寂寞，但这也就是所谓的时机吧。敝人想在建造完故乡后就此隐退，静静地度过余生。」
「那样的事……」
不要告诉我啊，虽然提奥想这么说，但这句话却在她嘴里融化消失了。
温莉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心中充满了平静和安宁的样子显得有些寂寥，但是，对于付出了很多艰辛的第二个母亲来说“公主大人已经没关系了”这本身就是让她安心的事了。
望向带着复杂神情闭上嘴的提奥，温莉带着更加开朗，并且流露出慈爱的笑容，紧紧抱住了她。
「虽然很遗憾，但是没办法啊……」
「是啊。作为侍从的矜持，也会让她那么做吧」
堇和愁虽然看起来有些遗憾，但似乎和提奥一样，理解了温莉的心情。
那个时候、
「阿一桑？怎么了？」
莉莉亚娜歪着头问。因为阿一不知为何一直盯着自己，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听到这个声音，月她们也看向了阿一，但是他本人什么也没回答，一下子移开了视线，这次又望着提奥，再次思考。最后开始盯着温莉看。
盯~~。那是种能把对方盯出一个洞来的专注度。手在下巴上来回摸索，貌似是在考虑着什么。
「那、那个，阿一大人？果然刚才让您感到不愉快了吗？」
「？ 不，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
温莉似乎觉得阿一大人可能是因为自己刚才的牢骚而心情不好，但从他含糊其辞的回答来看，就和他说的一样，并非如此。
那么，为什么他会热心地盯着温莉桑看呢？（十字：此时，众人还不知道，魔王的花骑士女仆团计划正在酝酿中……）
从上到下都在仔细地打量吗？
空气中漂浮着奇怪的空气。温莉桑逐渐开始局促不安起来。脸颊渐渐发红。
「等、等一下阿一先生！盯着淑女瞧可是很失礼的哦！」
「阿一，到底怎么了？」
「阿一君？」
希亚、雫、香织似乎注意什么的感觉对他说……
阿一则无视她们，像是突然理解了什么“嗯”点了点头。
「温莉桑」
「在、在的？」
「我有点事要和你谈谈，一会可以留下来吗？」
「一些事，要说？」
阿一如此交代着，手上则打开了大门。闪耀的光膜的另一边，已经是孤岛的村落了。
看来，是只剩下阿一与温莉桑，其他的成员都要先过去。
「主人啊。反正也不是特别急，有话大家到村子里再说不行么？」
「不，我想和温莉两人单独谈一谈。」
温莉桑困惑地问「是关于公主大人的事吗？」稍微有些担心。不想让其他成员听到的话，只会联想到关于提奥的事。
「不，这和提奥没有关系。我只是想对你从今往后的事提出建议而已」
「敝、敝人的事情，从从今往后吗？」
于是，智一露出了吃惊的样子，但马上又变成了愕然的样子，低语道。
「不、不会吧，阿一，你。你在想什么！温莉桑可是和提奥母亲一样的存在吧！而且……你啊，好球区再大也得有个限度吧！」
「？　……！？　哈！？」
诶，骗人的吧！？像这样的视线集中在阿一身上。特别是，温莉桑的惊愕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你在扯什么啊？智一桑。出乎意料。你到底对我怎看的啊？」
「一想到就出手的鬼畜混蛋」
「……得好好聊聊了。无论是更生计划还是什么都无所谓，我们得来一场男人之间的谈话才行。好好地」
「如你所愿！」
对智一爸爸的暴走置之不理，阿一催促着人群去往大门。
「就差不多五分钟的谈话。我马上就会过去的，好了，大家都先去吧」
「……唔，阿一。连对我也要保密吗？」
月的嘴唇嘟了起来，用抗议的目光望向她。但是，阿一却没有动摇。
「不是什么保密不保密的事，只是我有个关于哈利希王国的布局计划。」
「请稍等一下，阿一桑。我完全不知道那个诶！？」
「莉莉没有知道的必要。到目前为止。」
「我，明明是王女！？而且，还是哈利希王国的主人哦！？」
阿一无视了莉莉亚娜的抗议，推着她的背，向大门对面送出。
在众人的困惑中，看着一直站在边上不知到底该怎么办的温莉桑，提奥用强烈的目光盯着阿一。
「我想该不会吧，主人啊。你不是真的想对温莉出手吗？」
在阿一回答之前，温莉桑咳嗽了一声。
「公主大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
乍看之下似乎很沉着，但忙于整理领口的样子显示出微妙的动摇。也能看见。
「请考虑一下敝人的年龄啦。说起来，阿一大人本来就不是随便对自己妻子的亲人出手的可恶的人吧？」
「嗯。嘛，不是那样的」
总算是接受了，猜测着一定是因为有各种各样计划与工作相关而需要获得帮助，提奥也从大门钻了过去。
然后，月她们也带着怀疑的眼神穿过大门，来到村子的广场上，
「哦！族长！还有公主大人和大家都来了啊！」
「欢迎回来，族长，公主大人！客人真多啊！」
「莫非，那边的就是南云家的？」
对着聚集在一起的龙人们，客人们食指放在嘴边，一齐做出「嘘～～」的手势。
热情登场后被要求安静下来的龙人们，一边困惑着一边闭上嘴。
然后，月和提奥发动了风之魔法。试着让大门的对面的风吹进来，好偷听两个人的对话。
果然还是很在意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
话虽如此，可穿过大门间的对话声，听是听得到，但终究还是断断续续的……
『……诶？……也就是说？』
『啊！所以对我而言………你……是必要的』
「「「「「！？」」」」」
在月们的头上，一齐“！？”突然跳出。更加靠近大门。愁们也兴致勃勃，阿杜尔对此也充满了好奇心，龙人们也面面相觑，一齐靠近。
『但、但是敝人……刚才……所以』
『这个我明白的。但是基本上在这里……如果你能做的话。也就是说当地的……就是这样。那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
智一桑睁开眼说「难道是让她当现地妻吗？！这可没门哦！」薰子啪嗒啪嗒地敲着丈夫的头说「不要用臆测来瞎说哦！」如此叱责道。
确实如此……。这样反省的智一和想着不可能会这样吧而露出苦笑的月她们。
『…………不，敝人还是……而且敝人还是公主大人的……』
『但是，你……对。是终生现役的……』
月她们面面相觑。「终身现役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是提奥的…………那样想的话应该没问题。怎么样？就只是如此度过余生……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阿一大人，把我……』
「「「「「把我！？」」」」」
什么啊，真的是什么话！难道真的在追求吗！？不，应该不是那样的……
假设，万一是那样的话，温莉会不会接受……
『顺便说一下，如果能来我身边的话……能做许多做不到的……』
『您说什么？那里，详细说明』
「温莉！？　好像在吃着什么！？」
人声在龙人的村庄里蔓延。在声音传不到的后方，谈话被用传言形式微妙地被一边夸大一边传达。（十字：典型的以讹传讹）
也就是说，那个魔王也就是公主大人的伴侣殿下正在追求哪位温莉桑哦！没错，就是那个眼里只有公主大人，将原有的美好姻缘与提出的婚约全部破灭的被称为铁壁之公主控的温莉桑哦！以上云云。
「阿杜尔桑，请不要阻止我！追求妻子母亲的笨蛋儿子，我作为其母亲必须去教训他啊！」
「嘛，先不要慌，堇殿下。这还没确定是那样……」
看到阿杜尔冷静的样子，菫和月她们也是「嘛、嘛啊，确实。突然开始追求攻势啥的不太现实呢……」的如此取回了冷静。
『怎么样？一定，你不仅是和服……也很适合呢』
『那、那样的……不需要恭维哦……』
『虽然不是恭维话……总之，你能考虑一下吗？不说什么余生……是的，一起度过新的第二个人生』
『……那么强硬……让敝人为难，为难』
「「「「「听着就像在追求别人嘛」」」」」
村里的嘈杂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了！温莉桑的年龄几乎可以和阿杜尔匹敌了。从提奥的辈分上来说也算是祖父母那一代。
魔王的好球区域太广了！在另一个意义上，对他敬畏之情正在逐渐扩大。
并且，薰子、雾乃、昭子三人，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考虑被比自己年轻的异性热情的（？）的追求，稍微出现些心跳不已样子！白崎爸爸与八重樫爸爸都当场石化了。（十字：这、这就是传说中的“精神绿帽”么？）
『回信可以在建设完新的故乡后再答复。即使……但是，我会把你的座位空出来的』
『把敝人的……』
『比起说什么安静地度过余生……是的。提奥也一定会高兴的』
「妈妈都被追求了我怎么会高兴啊！？」
『……真是的，阿一大人真的很是会说话呢』
「温、温莉？是不是稍微感兴趣了呢？感觉声音里夹杂着羞涩！？」
提奥嘴里说着「假的吧！」表达出了这种心情
『知道了。敝人只接受了阿一大人的心意。请让敝人好好考虑一下，之后再给您回复』
「温~~莉～~~啊~~~」
提奥，抱着头坐下。思考着自己的第二个母亲接受了丈夫的追求……那自己作为妻子，作为女儿，应该怎么反应才好呢？等等。
愁和堇也同样抱着头。
并且，妻子~们无一例外都是脸部抽搐着，但是，为了和丈夫的OHANASHI（十字：对话，可能需要用物理形式的），都保持着临战状态。
那个铁壁加上公主控，完全贯彻终生独身状态的温莉桑陷落了（？）仅仅只是如此在村子里已经造成大骚动了。
正在此时，结束了谈话的阿一和温莉穿过大门而来，等待着他们的理所当然是，
「哦，你们这是在干嘛？」
「咦，大家？到底是怎么了？」
充满着冷气和热气混杂在一起的异样至极的气氛中，“眼神异常和善”的妻子们，目瞪口呆的家长们，还有喜气洋洋的龙人们。
「主人啊，温莉啊！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以提奥的尖叫声传开为开端，同时开始了追问的声音、祝福的声音、嫉妒、斥责等等，村子里充满了喧闹惊谔的喧嚣。
在那之后，温莉理解到是“自己被追求并接受了”的错误认识正在扩大蔓延，于是慌慌张张地解开了误会，虽然没有做具体的说明，只说是得到了退休之后的工作的介绍，并为此斡旋一番云云，最后总算是平息了这场骚动。
现在，以似乎对此还有点怀疑的提奥的带领下，重新在龙人们的欢迎下，开始了隐秘之村的参观旅行。


◎30托塔斯旅行記22
由于魔王的好球区域太广所引发的事件（误解）而导致一时陷入混沌的龙人族的村落现在总算是恢复了平静。
与之相对的，也有人分分钟失去了冷静。
「没想到南云家的各位会来……如果早点知道的话，村里会尽全力准备欢迎仪式的。」
「没能好好招待，真是万分抱歉！」
在说明了家长团的来意后，阿一他们再次打了招呼，龙人们不知为何总是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
像利斯塔斯君那样，是让公主打开了新世界大门（指性癖）的男人的家族的话，高洁的龙人族的各位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想要说出来……正因为之前是这样想的，所以对当前这个反应感到十分的意外。
不过，那个理由马上就了然了。是的，与其说是谈话中的一部分呢，不如说，
「真的是，我们的公主大人没有给各位添麻烦吗？」
「不用客气！如果太离谱的话，就让全体村民对公主进行再教育吧！」
「说要接受这样的公主啊，嗯，怎么说才好呢……实在没想到，我们的公主大人身上竟然隐藏着如此糟糕的性格……」
「对缪酱的情操教育没问题吗？是有害存在么？」
就是用这种感觉很直白的话语。
据温莉悄悄告诉我的，好像龙人族在背后对提奥的态度分成了两个派系。
一派是跟利斯塔斯君一样的「龙人公主不可能是这样的变态！（流着血泪）」直到现在仍是逃避现实派。
还有一派是「阿一殿下只是打开了门。在门之深处圈养着变态的是公主大人自己啊！（目视远方）」的变态公主大人容许派。
其后者是占村子九成的派系。
正因为接受了变态公主，龙人族的各位才会这么想。
公主在婆家过得好吗？啊，好担心！不会给南云家的各位添麻烦吗？好不容易接受了那样特殊的公主！还有，如果对缪酱有不好的影响的话……真是太对不起了！啊，好担心！诸如此类等等。
「喂，你们啊，给妾身适可而止吧！妾身哪里是不利于情操教育的存在啊！」（音符：哪里都是）
因此，集龙人们敬爱于一身的公主大人，如今对自家人的说法感到羞耻和愤怒而噗噜噗噜地失去了冷静。
这时，一位深绿头发的美男子开口说道。
「反过来问一下，公主大人。一个整日心醉神迷，气喘吁吁地想要被谩骂与暴力的家伙，哪一点对情操教育好了？」
「亚、亚罗伊斯……用那样认真的表情问问题很狡猾啊……」
提奥的前婚约候选人第一位。岚龙之龙人，除去提奥之外，有着“最快龙人”别名的亚罗伊斯。（十字：男人太快可不行啊……）（音符：可以用造个神器）
实力是龙人中最高级别，深受信赖，作为领导人也非常优秀。在提奥尚未招募女婿准备出嫁之前更是被推选为下一任族长候补。
这也好，那也罢，说到底都是因为大家真心希望自己作为最思慕公主的伴侣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对公主大人一心一意，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努力着。
无论如何都是为了公主。只要是为了公主什么都能去做。男人中的男人……
对提奥本应该十分痴迷的亚罗伊斯桑，如今一脸认真。能吓到人的一脸认真。
「遗憾……我不这么认为。那也是公主的一面。那么，我们只能接受。话虽如此，但对幼子的影响又是另一回事了。孩子是宝物。守护、引导是大人的义务吧。不是吗？」
「啊，不，没有错吧……」
立场完全逆转了。亚罗伊斯桑，已经有了族长的风格了呢。
曾经，在决战前提奥归乡时，面对突如其来的现实，把旁边的同胞青年当做公主大人来逃避现实——或者说是有过“坏掉了”的经验……
看来已经从各种意义上的心理阴影中摆脱出来了。
在亚罗伊斯周围的同胞们也投来了「真是令人无奈的公主大人呢」般的视线。
真是的，就是那个。虽然为问题儿童烦恼着，但还是接受并不放弃--没错，那表情就像是母亲一样。男女老少，一概如此。
公主大人后退着。妾身在日本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妾身的敬爱去了哪里！？等。
可能是看不下去激烈动摇的提奥，堇和愁苦笑着为提奥辩护道。
「嗯，麻烦什么的完全没有，是吧？请不用担心，大家」
「诶诶，她是个好儿媳妇啦。」
龙人的各位，“咔”地睁开了眼睛。瞳孔纵向裂开！总龙眼审查发动！（十字：设定中龙人族的视线有看穿谎言与真实的能力，当初以为只有提奥有，实际上这是龙人族全都有的种族固有能力。）
在愁和堇在颤抖中，理解到好像确实没有给大家添麻烦，龙人们都拍着胸脯松了一口气。
接着，其中一位女性龙人以平静的表情将目光投向了蕾米亚。
「太好了。要是对缪酱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怎么办，对此一直很在意的。」
「……诶，诶诶。没关系吧？」
空气停止了。蕾米亚的视线游移的厉害。死活不去看龙眼！
「蕾米亚！？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妾身的存在是不利于情操教育吗？」
提奥公主，一副深受打击的样子。用袖口遮住嘴，不由得摇摇晃晃。
蕾米亚若无其事地端正了自己的坐姿。然后，脸上浮现出了隐藏自己真实想法的微笑，
「并没有什么坏影响哦？」
为了提奥才这么说的。
「「「「「有罪！」」」」」
提奥的不良影响被龙人看穿了。最強之蕾米亚微笑。也不能完全把为女儿考虑的心情与提奥的名誉放在天平上。
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知道了蕾米亚妈妈的强烈担心，提奥崩溃了。智一他们「哇啊」的一声，像是窥见了南云家的黑暗一样的表情，吓了一跳。
于是，对提奥而言的救世主飞了出来。
「等~~~一下！我有异议！呐喏！」
「缪！你，为了保护妾身……」
一边庇护着背后的提奥，一边堂堂正正地站在龙人面前的是缪。
那个身姿简直就像是曾经在魔王城阻止暴走的阿一，为了保护魔人的男女老幼的那时候一样。面对小小勇者的身影，提奥含着泪，龙人们也因此畏缩不前。
在这样的情况下，缪酱愤慨地挺起胸膛，朗朗地回响着自己的主张。
「缪被小看了真让人困扰！事情好的坏的程度，我很明白呐喏！才不会因为提奥姐姐是个无可救药的死变态而受到影响！绝对！缪才不会变得像提奥姐姐那样！」
「噗哼！？」
「缪！是妈妈错了！比起撒谎，我更应该相信缪的！」
「……蕾米亚哟、不要补刀了啊……」
“无敌的”提奥倒下了。在那之前，缪和蕾米亚这对母女紧紧地抱在一起，龙人的各位说「哦哦！　多么感人的亲子爱啊！」「缪才这个年纪，意志到底有多坚强啊」「干脆利落！多么聪明的孩子啊！」的大加赞赏和掌声。
在这种情况下，阿杜尔正带着困惑的表情俯视孙女，此时亚罗伊斯提出了一个提案。
「阿杜尔大人。难得大家都来了，光是参观村子的话有损龙人之名。愉快地享受传统料理和欣赏舞蹈表情怎么样？」
「嗯，是个好建议。阿一君，怎么样？」
阿一转过视线，看到即使无法流畅对话依旧很开心智一他们点了点头。特别是，从一开始就对异世界料理感兴趣的熏子等，听说是传统料理，更是眼前一亮。
月她们好像也没有异议，于是阿一点了点头，温莉此时也走了过来。
「那么，为了准备，在这期间阿杜尔大人和公主大人可以带大家到村子里去吗？敝人认为只要有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准备好了。」
「温莉打算怎么办？」
「机会难得，我来准备菜。请允许敝人展现一下本事。」
听到了温莉的话，提奥猛地抬起了头。
「那么妾身也会做饭的！向导只要爷爷一个人就可以了！还有，舞蹈也是！妾身的舞技一定要展示一下！」
看来，是想通过展示传统料理和传统舞蹈，或者说是通过指挥“招待准备”的前线指挥来挽回同胞们的敬爱。
但是，在那之前，亚罗伊斯先生说了一句话。
「公主大人，玩笑开过头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更有甚者，最年长级别的龙人，拥有天职“监视者”的雷龙的龙人的加尔托斯老人，将平时的咪成一条线的眼睛猛地张大，说了一句重话。
「公主，拜托您了，请老实一点！」
「妾身是即将起爆的炸弹吗！？」
随即站起来说“已经够了！妾身，要随心所欲的去做！”有点退化成幼儿倾向的提奥挽着袖子向建筑物走去。
但是，在那一瞬间，亚罗伊斯发突然发出了号令。
「全体人员注意！“公主对应心得”第三项第四号！」
「居然还有应对妾身的手册！？」
即刻，龙人们哗啦一声地动了起来。走在通往建筑物的道路上，手上像变戏法一样拿着食材和餐具等宴会所需要的东西。
简直就像是「对不起，公主大人。虽然很感谢您的心情，但是已经没有工作需要您做了」这样子。
更甚的是，他们朝着村子的出口一下子变成了两队，瞬间甚至还组合成了一条人体搭建的送别之路。练度极高。看来好好地被训练着！
「「「「「慢走，公主！大家！」」」」」
「要做到这样子吗！？」
提奥公主的吐槽在虚空中回荡着。
阿一他们看着一脸抽搐的提奥。变得像噗噜噗噜的史莱姆一样。只有莉莉亚娜显得格外高兴，「同胞！找到了！」像这样的目光。(十字：莉莉的废物公主同盟……）
「公主大人请不要误会。」
「温莉？」
「大家，一如既往的对公主大人怀有敬意。反倒是说，亲情加深了才对吧」
「哪都没看出来哦？」
提奥公主，觉得好像很可疑。用质疑的眼神望着刚才在耳边低语温莉。
「正因为接受了现在的公主大人，大家才会这么想。在遇到阿一大人之前，您是无可非议的公主大人，但那是因为“自己过度的敬爱，压抑了公主大人的本性”。」
「没有，那样的事……」
「更进一步说，正是因为自己不争气，公主大人才不得不扮演“理想的龙人族公主”吧，这才让我等心痛不已，原来是自己的真心没注意到啊」
「怎会……但是，妾身并不是在演……」
「您提出的成为婚约者的前提条件——“比自己更强”。那一定是被压抑的本性的碎片。公主大人内心一定是在诉说。“来把妾身弄伤吧！尽全力让妾身听话吧！”」
「不对吧？」
「真的吗？」
「……」
不，真的只是纯粹的想法，如果是作为自己伴侣的话，应该会觉得自己是比自己强的人更好吧，虽然提奥公主想这么说，但是在意识到自己是抖M变态的现在，反而自己也有点怀疑了……
「所以，大家都商量过了。今后，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公主大人，该怎么做才会让公主大人幸福呢？」
「竟然……那样的事……」
原来如此，如果说是在考虑提奥的事情，花时间来讨论对应的事情，然后从自身的态度来做出改变的话，那确实可以说是没有失去敬爱的证明吧。
提奥感慨万千地用袖子遮住了眼角。温暖的心情慢慢地在眼角处热泪盈眶。
在阿一他们用温暖的表情守望着他们的时候，提奥正要对同胞们说句感谢的话而开口——
「一切都是为了龙人族的未来！龙人族绝对不会屈服于谣言伤害！世界上只有公主大人一个特殊的！我们其他都是健全的！」
「「「「「我们都是健全的！龙人族很健全！」」」」」
「喂喂！」
提奥的眼泪瞬间退缩「啊，对不起，我搞错了」并用“和善的眼神”望向温莉，但温莉已经迅速地朝着天空远方投去了视线。
在这期间，亚罗伊斯也是为了大陆上不会稍微有一点“龙人族是变态吧？”的流言进一步传开，为了保护龙人族的未来，发出了充满气势的号令。
「第一种·对公主配备！不要给公主任何刺激！重复！不要给任何刺激！」
「「「「「不给予刺激！在安全返回日本之前！！」」」」」
「日本难道是隔离设施吗！？话说回来，妾身是剧毒物还是别的什么！？」
吐槽果然只是虚无缥缈的回荡着。
另外，第一种对公主配备是指假设提奥公主出席公共场合的部署。
即使是这样的变态也是拯救世界的魔王的妻子之一。正如露露亚莉亚王妃希望他们参加游行一样，出席某些仪式的可能性并不低。
那个时候，比如在很多人看到的眼前，因为某些突然的刺激开始哈斯哈斯的话会怎么样呢……
提奥一个人会不会被认为是大变态，这个时候已经没关系了。但是，既然提奥是龙人族的公主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抖M性质也并非没有被认为是龙人族的种族性质的危险可能性。
这是坚决要阻止的！
因为这次是在村子里，所以会是最好的演习吧。龙人们的心是以亚罗伊斯为中心的。在村子里都做不到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做到！大家迸发出破釜沉舟的气势。
为了龙人族的未来！为了向全世界说明！龙人族不是变态，只有公主是变态！
「来，路上小心，公主大人」
亚罗伊斯说出送别的话语。措辞也很有礼貌。但是，在建筑物前摆出阵势的龙人们——特别是龙人的女性们，都是「看，宴会的准备越来越忙了啊，赶紧去啊！」这么说着，还“去，去，快走”地甩着手，所以丝毫感觉不到敬意的碎片。
从排成两列道路的同胞那里也听到了「什么不顺利出发呢？难道……还想干点什么？」传来了警戒的气氛。
提奥的眼神很快就死了。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像这样半笑不笑，什么也说不出来。
罕见的是，阿一好像很有心地开口搭话了。
「啊，那啥～提奥？导游，就拜托你了。看，村里的人好像也想认真招待好久没回老家的你，对吧？」
「……是么」
提奥被阿一催促着转身。「路上小心！公主大人！」在同胞们的呼声中，她在人体搭建的道路上前进的样子，光看那外表确实很像个王族……
「总觉得提奥姐姐好像被放逐了……」
「嘘～！缪，不能说哦！」
缪的小声低语，确实替了阿一他们所有人说出了心声。
离开村落的阿一行人现在在村子北侧的森林里散步。
阳光在树叶间透过，美如画境。远处吹来的風通过树叶奏响了乐章，空气清新，怡然自得。伊始，从小径穿行至森林深处，伴随着清新的空气，让人有一种在探索某个秘密藏身之处的感觉。
……如果作为向导的提奥，不是垂头丧气地垂下肩膀的话。
「提、提奥姐姐，没事吧？」
「没关系的。没有问——」
提奥的脑袋被粗壮的树枝直接击中，发出了“砰”一声。但是，她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前进。拖着有气无力的步伐。这绝对是重症了。
「爸爸……」
缪酱用担心的表情看着阿一。阿一则是满脸为难。
平时让提奥老实下来的手段就是打她屁股，或者骂她。这是一种不管心情如何低落，都能让她立即复活的提奥专用特效药。
但是，呐。现在是……他的那个特效药没法使用这点也让人在意。因为，阿杜尔爷爷就在旁边。之前可是以仁王立&一脸微笑的样子昏厥过去了。
最重要的是，也就是这样的提奥给同胞们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那么，如何是好呢。
月她们也只能是苦笑着——似乎只有莉莉亚娜一个人用非常温柔的眼神看着迪奥——好像是在犹豫该怎么去搭话。
这时，看着这前途晦暗状况的阿杜尔苦笑着开口了。
「这啊，提奥。你也该适可而止收拾下心情了。你知道村子里的人也并不是真的讨厌你了吧？不如说，正是因为接受了真实的你，才会有那样的言行——」
提奥一边惊讶地回顾着正妻大人的盖伊·波尔格（十字：穿心魔枪，狗叔那把。）那样的话。
在那里，有着像是看到垃圾场里被乌鸦糟蹋得乱七八糟，收拾起来又很麻烦的垃圾一般的眼神。月大人那“和善的眼神”真是破坏力超群！哈斯哈斯！！
「……嗯。复活了」
「原来如此。这就是月大人的，不，正妻大人实力吗……」
「不，倒不如说是提奥的变态性吧，阿杜尔大人」
果然阿杜尔殿下的心情还没有完全恢复。
吐槽阿杜尔大人的阿一咳嗽一声。像是舒了口气似的张开了嘴。
「所以呢，提奥。你想带我去哪里？」
「主人啊，我希望你能对我说一句温柔的话……」
「回头我会把你从悬崖上推下去的，所以打起精神来吧。」（十字：这是多么硬核的“亚撒西”啊）
「圧倒的感謝！！　哈斯哈斯……」
好不容易重新振作了起来，提奥试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依旧哈斯哈斯喘着气解释，好像是带他们去村里的墓地。
「……原来如此。父母吗？」
观察四周后，阿一静静地询问，以愁和堇为首的所有家长们都瞬间屏住呼吸。
转过身来的提奥脸上写满了的温柔的表情，很难想象她不久之前还在哈斯哈斯，父母们则变成难以言喻的表情倾听着。
「虽说以观光来说场所有些微妙，但在到处游览之前，还是想介绍一下大家。义父殿和义母殿都可以吗？」
当然，不会有不同意的。智一和鹫三他们也很快点了点头。
怀着一种奇妙的心情走了一会儿，突然来到了眼前一亮的地方。林荫间隙的阳光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看到圆形美丽蓝天。
「嗯，爷爷，这是……」
「已经没有隐藏的必要了。我想把它放在阳光可以照射的地方」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眼前整齐地排列着无数的墓碑。那里阳光灿烂，与周围的树木和清冽的空气相结合，并没有墓地特有的寂寞，而是有一种神圣的气氛。
「提奥，怎么了？」
「其实，这个墓地以前是被树木的枝叶覆盖着，是更加郁郁葱葱的地方」
「……嗯~因为是隐秘的村庄？」
「嗯。为了防止从空中被发现。虽然村子里设置了一个为了欺骗他人的结界，但是让它常驻在远离的墓地里是一种负担吧？但是，看来在决战后村里的大家，为了能让阳光的照射，好好地整理了啊。」
「怎么说呢，从好的意义上来说不像是墓地了……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啊」
「简直就像在教堂里一样的气氛啊」
随着堇和愁的感想，智一他们也用视线巡回着周围，并流露出了善意的感觉。
随着提奥的带领，一行人走到了最里面，在那里有着和其他不同的，两块单独被栅栏围起来的白色墓碑，相互依偎般竖立着。
白色墓石上分别刻着“哈尔嘉·克拉鲁斯”和“奥尔那·克拉鲁斯”的名字。
「我回来了，妈妈，爸爸。介绍一下，他们是妾身新的家人」
像是自夸一样，没有丝毫沉静的气氛，堂堂正正挺起胸膛的提奥。
按照报告的顺序，介绍着阿一他们。
香织、雫、爱子也都是自己家人，所以她们父母自然也是提奥的家人。是怎样的人，一个人一个人慢慢地介绍，从工作到人品，甚至连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细小的优点都能编织出来的话，这让智一他们都有点脸红了。
但是，刚说「八重樫家是忍者的家系」，鹫三马上就说「我才不是忍者，提奥君」，虎一也说「现代怎么可能还有忍者呢，提奥君」，雾乃说「我们家只是运营着一座无聊的道场和警备公司而已？　提奥桑」那里好像是不能让步的。真是群麻烦的忍者们。
提奥只能「嗯嗯」地敷衍并看向了雫，雫瞥了一眼父母回答说「擅长杂技的怪人集团就可以了」，即使从女儿的角度来看，果然还是一群麻烦的忍者们。
还有，在莉莉亚娜的介绍中，「王国的公主。骑士团长直到生病为止都会一直使唤，可怕的黑暗公主」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莉莉亚娜提出抗议声，并重新自我介绍。看来提奥对于之前「仲間?　仲間?」还是十分讨厌的。
全员介绍结束后，愁和堇走到了前面。在墓碑前跪坐，端正姿势。
「初次见面，哈尔嘉桑，奥尔那桑。我叫南云堇。犬子能娶到像您女儿那样漂亮的妻子，我作为母亲感到非常荣幸」
「初次见面，我是成为提奥岳父的愁。请放心。我们保证您女儿的幸福。要是犬子让她哭的话……不，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让她哭的情况有很多，有时她也需要被“严厉”地对待……」
「喂，老公！分清楚TPO啊！就算提奥是个不挑时间和地点的变态，你也会像她那样做吗！」
「抱、抱歉！」
「咿，咿哟，义母殿下啊？倒不如说是听了岳母大人的话。稍微有些来感觉了……哈斯哈斯。明明是在父亲和母亲面前呢。嗯，嗯」
「愛子，拜托你了」
「――“鎮魂”！！」
在阿一开始忍着头痛喃喃自语的同时，爱子已经一气呵成，放出了得意的精神安定的魂魄魔法。
在父母墓地前，将活着的女儿“鎮魂”……智一他们虽然那是个魔法名，但表情却依旧无法言喻。阿杜尔的眼睛像是在说“我脑子里什么都没记住”一样眺望着远方。
「总之，总之！即使犬子弄哭了她，我们也会保证您女儿的幸福！请一定要放系！」
「爸爸，咬到舌头了」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啥的我才不接你的话。」（十字：原本是经典的日本绕口令，就是《物语系列》里八九寺和垃圾君常玩的那个，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
看到愁爸爸慌慌张张拼命的样子，阿一叹了口气，接着同样地跪在了父母的旁边。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十分用心的祷告
「我会让提奥幸福的。从今往后皆如此。至此向两位以及所有的龙人族发誓。」
那样说了。智一他们男性阵营发出「嚯」的声音，熏子、雾乃、昭子则是「嘛啊」的稍微染红了脸颊，阿杜尔看起来很开心，带着感慨万千的微笑闭上了眼睛。
然后，月、希亚、香织、雫、爱子、缪和蕾米亚也过来祭拜，就在阿一他们的后面跪了下来。像是祈祷一样闭上眼睛，代表轻轻地张开嘴。
「我们的幸福是和提奥一起的。约定好了哦」
「月……你们……」
提奥的声音有点颤抖。用袖子遮住脸是因为不想被看到因为开心和害羞而松垮垮的邋遢的脸吧。
「……提奥。真的得到了很棒的家人啊」
「嗯，呜嗯。」
阿杜尔用非常温柔的手抚摸着那已经无法开口的孙女的头。
那之后，本来打算在宴会的时间之前带大家去别的地方……
总觉得，无论是谁，都有一种难以离开这片洋溢着温暖心情的墓地
「无论是父亲、母亲，还是在大迫害中死去的许多人，都非常喜欢热闹的团聚。到时间为止稍微聊会天怎么样？」
顺着提奥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最终还是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
话题是讲不尽的，但是总觉得，阿一他们仿佛是被许多愉快欢乐的人所围绕着一般，感受到了那种奇妙的氛围。（十字：坟头开趴，人鬼同乐。）
这个墓地下面几乎没有遗体。仅仅有些许移居到隐之村后去世的人埋葬于此。而在大迫害时死去的人，此处一个也没有。
但是，这里依旧是他们灵魂的归宿。正是为了如此祈愿而建造的地方。
所以，一定……
就这样，如同向逝者作报告会一样的谈话持续着，提奥讲述了第一代克拉鲁斯灵庙祭祀的故事，以及决战前，为了获得龙神化时发生了对方有出现并帮忙的事情的时候，温莉过来招呼大家了。
返回村落之后，龙人们带着微妙的喜悦，非常温暖的眼神迎接大家。包括加尔托斯在内，许多老人似乎眼中含着泪水。
「啊，是从公主配备的那些人嘴里传来的消息吧。周围满满都是哦」
希亚啪嗒啪嗒转动着头顶的“兔耳雷达”说道。
虽然阿一和月们也注意到了，但是再次被表达了「谢谢你们对公主大人的重视。之后也请多关照了」的感情比起语言更胜于雄辩，果然被说到这份上了还是有点令人害羞。
话虽如此，最害羞的还是提奥。用和服袖子遮住了脸。今天是个需要经常遮羞的日子。
「敝人说过了吧，公主大人。大家都是很珍惜重视公主大人的哦」
「嗯，嗯。没错呢。」
一边听着温莉低声私语，提奥一边重新看广场，被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真让人觉得很厉害啊。
只见得那是个阿杜尔等领导层集会时发言用的如同歌舞伎舞台，上面挂满了琳琅满目的装饰品，而舞台前方的广场上则排列着数个款待贵宾的美丽地毯与美食。
龙人们为此充满干劲的样子一目了然。
更何况
「那么，公主大人也来吧。」
「嗯？温莉啊，这是要妾身去哪里？」
温莉微笑着对惊讶的提奥说。
「您在说什么。您自己不是说了吗。妾身也要飞舞的话」
「那倒是……真可以吗？」
「没有不行的理由吧？快去准备好。最初还打算继续留在哈尔嘉大人和奥尔那大人的这边吧，应该是这样的想的吧。」
一看，龙人的女性们抱着扇子、装饰品、整理头发的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室内一定也准备了起舞用的和服吧。
亚罗伊斯和加尔托斯也来到了提奥这里。
「公主大人，刚才失礼了。对于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开放的公主，那种态度应对还可以吧，那是经过近两个月的讨论后最终决定下来的，您觉得怎么样？」
「妾身真的很沮丧啊！」
「请放心吧，公主大人。亚罗伊斯和我们都只是认真地警戒着龙人族的风评被害而已。」
「喘息声大了点！还真对不起了！」
提奥突然转过身，对阿一他们说了句「妾身先过去一下！”！请各位暂且好好享受料理！」这样说着，就朝着为准备舞蹈表演而侍奉的龙人女性们缓缓地走去。
亚罗伊斯与加尔托斯相互对视了一眼。
「翁。好像这是正确答案啊」（十字：这里的翁是年轻的亚罗伊斯对年长的加尔托斯的尊称，感觉翻译成爷爷有没个性了。）
「就是那样啊咯。」
然后，带着理解的表情互相点头。
阿杜尔愉快地笑着并拍了拍亚罗伊斯的肩膀。
「虽然会很辛苦，亚罗伊斯君，下一任族长就拜托你了。」
「老实说，没有继承克拉鲁斯之名的我来当这个族长，负担很重啊……但我会努力的。那么，阿一殿下，各位，请往中央靠来。公主大人的舞蹈是龙人第一。请来特等席观看。」
其实之前有一段时期亚罗伊斯也和利斯塔斯君一样，用严厉的目光来看待阿一，但现在却仿佛是侍奉主家的随从，其中能让人感受到敬意和好意。
果然，在龙人们的村子里，公主大人的性癖也好，以及让它绽放的阿一也罢，都已经完全得出了结论并接受了下来。
就这样开始的宴会。
传统料理很好吃，与对日本话题饶有兴趣的龙人们聊天也很开心，度过了一段和平热闹的时间。
然后，提奥起舞了。
如何言语那翩然而舞的姿态之美，只能说是简直美到让人忘却呼吸。无论是月她们还是堇一行，都没有例外，连吃美味料理都忘记了，只能盯着看。眼睛像是完全被吸住了一样。
鲜艳的袖子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上下翻飞，那描绘着花瓣的扇子，真的让风中飘舞的花瓣幻视而出了。
温莉和阿杜尔对此情景很满足地眯起眼睛，亚罗伊斯他们则是静静地流泪。
……大概是，因为感动吧。可能并非是因为回想起了当年的公主大人和现在的反差而哭泣的。
在那之后，在热烈的鼓掌与兴奋欢呼的菫和愁，以及香织他们的称赞集于一身的提奥也围了过来一起享用料理……
不久，宴会在平静与高昂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的心情中宣告了结束。
在龙人们的盛大欢送下，阿一他们通过大门回到了大陆。
阿杜尔和温莉因为要继续在大陆上发挥作用所以一起过来了，和之前转移时一样，在作为故国旧址的山脉脚下依依不舍的告别。
「请保重身体，记得不要给大家添麻烦，注意自重。可以吗，公主大人。虽然听说日本的饭菜很好吃，但也不能暴饮暴食。要注意有规律的生活哦？」
「妾，妾身知道了。别老是把妾身当小孩子看待啊」
面对温莉的絮叨，提奥的嘴唇嘟了起来，但是任谁都看的出目光中带着笑意的提奥其实是很开心的。
「阿一君。也许不需要我多说一遍了，提奥就拜托你关照了。」
「交给我吧。如果能找到更容易在异世界间移动的方法的话，下次就邀请你去日本。敬请期待吧。」
阿一和阿杜尔紧紧握手。月她们与愁一行也和阿杜尔、温莉告别，握手，然后终于出发……
就在这个瞬间。
「哎呀？是不是听见了什么？」
希亚的“兔耳雷达”哔哔哔地起了反应。
阿一他们歪过头。并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
――…………………啊～～
哎呀？确实听到了什么？因为像山谷间回音不断反射减弱，所以很难听清楚，但是确实有什么声音在响……
――………………人～～～啊
「哎呀？为什么？手臂上起了很厉害的鸡皮疙瘩……」
「小雫！？没关系么！？总觉得你脸色苍白啊！」
「雫！？你怎么了！？就像被扔到了寒冰雪原里一样喀哒喀哒地颤抖着哦！」
「八重樫桑的马尾辫……像狗尾巴一样卷起来了！？」
――…………大大大大大~~~~人人人人人~~~~啊啊啊啊啊啊~~~
「唔，这股子灾祸的气息是什么啊！」
「阿杜尔大人！难道是有魔物吗！？听说北方的山脉地带还潜藏着神域的魔物」
阿一和月看了一眼希亚。希亚的表情是「呜~哇」地一脸嫌弃。看来优秀的“兔耳雷达”已经掌握了正在不断逼近的“灾祸的气息（笑）”的真面目。
就在缪酱和蕾米亚不安地依靠在阿一身上，八重樫家的各位不知从哪里抽出忍者刀，雾乃为了保护薰子和昭子而来到了阿一身后的瞬间。
――姐姐姐姐姐姐大大大大大大人人人人人啊啊啊啊啊啊！！！
「咿！？」
雫跳了起来。看来是察觉到了真面目。
「阿一，怎么了！」
堇马上抱紧了雫问。阿一则露出了抽筋的脸。
「不会吧……怎么可能，虽说是丢进了北边的山脉地带，确实会有遭遇的可能性来着。」
「……阿一，勇者呢？应该也在一起啊」
「啊，那孩子挨了库泽莉的呵斥又在干什么呢……又把光辉桑放在了——」
莉莉亚娜的担心马上消除了。
——等等，快停下来！可恶，到底怎么了！至少给我解开绳子，别再拖了啊！
「阿一先生。听到勇者的悲鸣哦」
「如果天之河在一起的话，就没有被送还的理由了么。这么想着，就强制带来了吗。好强一股执念」
「阿一！拜托了！马上转移！快点！快！快！」
「雫，冷静点」
「――〝鎮魂”！　〝鎮魂“”！！」
寻求姐姐大人的义妹灵魂姐妹的声音，以惊人的气势接近。那绝对不是人类该有的速度！雫非常害怕！
说话之间好像已经越过了最后的山脉了。状况刻不容缓！
「阿一君！这里就交给我，你们先走吧！」
「不，阿杜尔桑，希望你不再要说那种不吉利的话哦」
虽然这么说，雫很危险，而且ウルシスター也过于追求姐姐大人，龙人的长也发出了不祥的气息，所以比较着急地准备了指南针和水晶键。
――找找找到到到了了了啊啊啊啊啊啊
「不要啊啊啊啊！！阿一！快点啊！！！」
「啊，喂，雫！不要从侧面注入魔力——」
门开了。原本打算前往的下一个参观地的。
但是，由于陷入了恐慌的雫插手而导致了坐标发生微妙的偏差，阿一又因为突然被紧紧抱住而把水晶钥匙掉在了脚下，结果传送门到像是流沙陷阱一样缓缓打开了。
下个瞬间，哇啊啊啊啊啊啊的悲鸣交相呼应着，阿一他们一起以下落的形式转移了。
——啊啊啊啊，姐姐大大大大人人人啊啊啊！！
——谁、谁能……帮帮……
——你啊，快冷静下来！！
——阿杜尔大人！天之河殿好像块要升天了
耳边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然后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转移到的地方也传来了悲鸣。
于是乎
「陛下！？」
「您没事吧！？」
「可恶，该死家伙！欸——南云阿一！？而且，嗯！？为什么你们会在这啊！？」
如此，充满混乱的声音响彻了大殿。
看来，他们平安地到达了下一个目的地——帝国。
但是，却是以落在皇帝加哈尔德头顶正上方的形式。（十字：这要是把帝国皇帝压死了可就真神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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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城----赫鲁夏帝国的象征。在那象征皇权的宝座之上，身为主君的加哈鲁德皇帝却发出了悲鸣。
庄严的宝座被打翻了过来，同样的，其主人也被打翻了过来。
虽说加哈鲁德是精通各种武艺的达人中的达人，但却也无法应对从视野死角突然打开“门”后十数人从天而落的意外突袭。
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凭借着本能，瞬间做出了受身之后马上将剑拔出了一半的动作，就这一点来看，真不愧是一流的武人。
至于那宝座翻倒的主要理由，其实是为了不让那把剑碰到自己人身上，因此阿一把那玩意儿踢倒的。
「哦哆。不好意思，皇帝」
「觉得不好意思就快点让开啊！话说，坐到朕脸上的是谁啊！？」
「啊呀，对不起！」
除了踢倒后还坐在肚子上的儿子之外，还有用屁股砸了皇帝一脸的加哈鲁德的母亲了。另外，加哈鲁德的父亲也是，用膝盖压在了皇帝的手上。和握于手中剑柄磕在一起自然是剧痛难耐。
顺便说一下，在与地板激烈撞击之前，月用重力魔法使全员浮起，所以谁都没有受伤。
并且，不仅仅是月，香织他们也在落地前的瞬间动了起来
「香织……爸爸我啊，有点不好意思啊……」
「啊，对不起，爸爸」
「不，谢谢。嗯，茁壮成长了啊……」
智一桑被香织用公主抱接在怀里，两手捂着脸缩作一团。
「阿一，谢谢你。不过，因为很害羞所以放我下来吧……」
转移之前，雫被袭击过来的灵魂姐妹怪兽吓得惊慌失措，现在被阿一公主抱着而显得还有些苦闷。
「……鹫、鹫三先生。非常抱歉。很重吧？」
「不不，完全没有。昭子小姐就像羽毛一样轻。」
「……呜，哪有的……」
「等下，妈妈！？为什么会脸红啊！？」
「啰、啰嗦！公主抱什么的是自从结婚典礼上被你父亲做过之后就没有过了啊！」
看见鹫三桑无奈的笑容，让刚才瞬间就受到保护的昭子妈妈脸红了起来。（十字：爱子爸爸下雨时撑得荷叶伞吧？）
「薫子、没事吧？」
「嗯，嗯，没关系，雾乃。谢谢。……那个，能让我下来吗？」
「嘛，脸都红了，好可爱啊」
「又，又这么说……真是的」
同样，将熏子公主抱在怀里的雾乃和脸红的熏子，成为了各自女儿间经常酝酿出的那种清甜百合的氛围。该说是有怎样的母亲就有怎样的女儿吗。
另外，缪和蕾米亚也在落地瞬间被希亚和提奥抱在了怀里，爱子和莉莉亚娜则是自己没有摔倒安全的着地了。
如此，没有特别需要出手的虎一爸爸，可能是有空了吧，特意来个空中转体三周半后，迅速做出了英雄式着陆。
所以，基本都是都平安无事的着陆了，对于各种突发情况依旧有着余裕的八重樫杂技团（笑）的各位来说，八重家的女儿的所暴露丑态是不能被认可的。
「雫，丢人了啊。虽说是吓到了，但连这种程度的落地都做不到了么」
「忍技……咳哼。杂技啊，从跳跃开始到着地的结束，应该教过你很多次了吧」
「松懈下来了呢。回去之后就重新开始修行吧」
「稍微担心下我啊！？那已经是追迹者涅墨西O了！姐姐姐姐姐姐大大大大大人人人人人的喊叫声没听到么！？」（十字：追迹者涅墨西斯，复仇女神，生化危机3里的BOSS，那个追着隶属于S·T·A·R·S的女主吉尔跑遍了拉昆市的追哥……）（音符：用炸的可以掉箱子，是很好的刷道具小帮手。）
确实，很是酷似那个嘴里喊着SSSSTTTTAAAARRRRSSSS！！的人（？）。不过至少这边还保持着人形……
尽管女儿被可能会三阶段变身的灵魂姐妹给盯上了，但也不能因此而动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并且还能华丽落地的八重樫家的大人们，一定有钢铁般的心脏。
「陛下，您没事吧！？」
「南雲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像是近卫兵的人们脸色铁青，在帮助加哈尔德起身的过程中，似乎正在谒见的帝国贵族们也蜂拥而至。
「南云殿，我们想听听您的说法。虽然通过世界门得知了各位要来旅行的消息，但不是说袭击吧……」
「虽说是南云殿，但是这样的暴行，也是太失礼了呢！」
这是没错。本国的皇帝都被踩扁了。贵族叔叔们的额头上露出青筋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退后几步正用手嘎次噶次绕着脸颊的阿一，还是坦率地道歉了。
「不，真的很抱歉。其实，本来应该转移到更为整齐的地方的，但是在那之前被可怕的怪物袭击，转移到了紧急避难的地方。因此坐标稍微偏离了」
「史上最恶劣的怪物被迫避难！？说什么蠢话！」
「不、不可能……能让连神都能践踏到骨头尽碎的恶魔都要逃跑的一招！？」
「哈，该不会……是从未来来的你吗！？」
「「「就是那个啊」」」
「已经不行了……完蛋了……」
至此，愤怒的帝国重要人物们一起崩溃了。在这个实力至上主义的国家中不断爬上来的强者们就像刚出生的小鹿一样在颤抖着。或者说，在花了九十个小时后只差一步就能完成游戏的所有要素时，那个游戏数据被吹飞了的游戏玩家一样绝望。（十字：我能理解！有一次我翻译了60%后还没来得及保存，家里突然断电了……那时候我也是绝望的点了支烟，我是早就戒烟了的。）（音符：看到这里我默默的点了保存）
帝国对阿一的认识是怎样的，充分让人的理解了。
帝国贵族们就像被粉碎了核的史莱姆一样，眼看就要融化了。
虽然月她们是「哪有啊」的氛围，但是对于帝国方对阿一是如何认知的根本不晓得的父母们却以「这家伙，到底做了什么啊……」的眼神像是在看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啊，你们在客人面前真没出息。都冷静点！」
在香织的治疗魔法下复活的加哈尔德大喝一声。
平时的话，能让大家看到像弹簧一样弹跳起来以整齐划一的漂亮方式排列的帝国贵族们，如今对于“在未来更进一步进化的恶魔即将到来”这件事上，心气已经完全折服了。突然变成有气无力的“颓废大叔”的集团。
加哈尔德的额头上蹦出了青筋。但是，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暂且放着他们不管，在近卫兵们帮着恢复原状的宝座上以极其不高兴的神态坐下。接着，双腿杂乱无章地交叉叠放着，将右肘靠在宝座扶手上托着腮。
「所以呢？」
以完全定神眼睛看向阿一。
那么，这简短的提问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阿一想了想，点了点头。然后，用手覆盖住脸颊用力揉了揉，下一刻，露出了个令人害怕的爽朗笑容道。
「呀，好友。我来玩儿了哟」
不知怎的就说了这话。毕竟一一说明似乎很麻烦啊。
好友的加哈尔德君，露出回应的笑容
「杀了你！！」
这回可是真拔剑向阿一扑去了。周围的人：「陛下，请快停止啊！您想让国家毁灭吗！？」「陛下您心态崩了！」「谁快来阻止陛下啊！」的发出了这样那样的悲鸣与制止声，但都被无视了。
咔呛一声响，加哈鲁德的剑被阿一的义手接住了。让加哈尔德更生气的，居然还是仅用双指夹住的。（十字：原文是双指采摘的形状，不过我觉得这样不够帅气，这里用陆小凤的灵犀一指来夹住更有味道些。）
血管凸出在脸上的加哈尔德一步步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因愤怒而不断颤抖着开口道。
「这还真是昂，相当的被小看了昂，昂？南云阿一！」
完全变成黑道了。他那一口卷舌音加上血丝四溅的眼睛一个劲地甩脸色的样子，就是个黑道大哥了。
熏子和昭子被他惊人的魄力吓得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那里，智一、堇和愁也深深地咽下了口水。八重樫家的各位……嘛，那些是普通人里的例外。
在那样剑拔弩张的状况下，阿一却悲伤地摇了摇头。
「好过分啊。你不是说我是好朋友吗」
「哼嗯」
神话决战后，战争中使用的大部分神器都被阿一亲手回收或者销毁了。其中特别是关于帝国方面使用的，还特地做出了回收神器用的神器。
当然，不会有免于被破坏的神器遗留下来，当时看着这一幕的加哈尔德是心疼的满脸血泪啊。
仿佛恨不得不管会不会闹出丑闻也要抱住阿一的大腿，或者说像是跟在老鸭子后面转的小鸭子一样缠着阿一，从远处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帝国最强的，而且是个大叔，充满物欲的视线时时刻刻盯着……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很恐怖的。真是让人无比的郁闷。
所以，没办法只好把一架小型菲尔尼尔给了他。
于是，第二天，魔王和皇帝是结下深厚友谊的好朋友——这样的昭告天下了。
「当时，还觉得这是对我的风评损害所以还想对帝国进行报复来着的……」
「喂喂，别把这种可怕的想法暴露出来啊」
之前稍微开始恢复过来的贵族大叔们再次史莱姆化了。并且，这次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了。
「毕竟是好不容易在神话决战中一起幸存下来的伙伴。虽是痛苦的决断，但我还是接受了」
「你这家伙，到底有多讨厌朕啊。刚才那个发言，一个劲儿地刺激着朕的神经啊！」
「所以，作为最好的朋友，帝国就这样加进了家族旅行的目的地。我可是想把我的家人介绍给皇帝你呢」
明明是这样的……像是这样说的，阿一叹息着无奈地摇了摇头。加哈鲁德开始咏唱魔法了。
其实，真相是正好相反的。不是想把家人介绍给皇帝，而是想把皇帝介绍给家人。幻想风世界的帝国，真真正正的皇帝就是这样的感觉！等等。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说他就是个观赏品吧……
不仅仅是露露亚莉亚和阿杜尔，阿一对参加了神话决战最前战线的各国各组织领导人都怀有相应的敬意，其中唯有加哈鲁德，无论怎么看都是无法被称得上表现出敬意对待的人物。
果然，在过去帝国的存在方式和以此态度作为皇帝这一点上，或许还残留着些阻碍阿一向对方抱有敬意的因素吧。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个原因哈乌利亚族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对于知道希亚的叹息与悔恨的人来说，也许自是无法就那么简单的以抱有敬意来对待。
「刚才那是事故。其实，我原本是要在更宽敞些的地方开门的。就算是对好朋友也应该有礼貌的吧？」
「……顺便问下，你原本打算把门开在哪里？」
在听到是想介绍一下家人。对方也没有打算因为失去最低限度的礼节而使事情变得更糟。听到这里，虽然看起来依旧很不高兴，但加哈鲁德还是放弃了咏唱，并收起了剑。然而
「那是……就那边咯」
「那边……」
看着阿一手指着的地方，脸上失去了表情。因为不管怎么看都不是城门的方向，也不是帝都正门的方向，所谓的“那边”——也就是离王座十公尺左右的位置。
也就是说
「根本不算误差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样子从一开就打算始就直接转移到宝座之间。
简直就是随意踏进一国象征之地的做法！丝毫没有顾及礼仪什么的！连家长团和雫他们都一脸目瞪口呆。只有希亚说：「不愧是阿一先生！加哈尔德的话那样对待就OK了！」说着打了个决断的响指。
nbsp; 谈笑之间，阿一轻描淡写地挡开了加哈尔德再次斩杀而来的剑。
不过，看如今架势加哈鲁德之前算是手下留情了的。现在，从被认为是唐竹劈的上段开始的一击，就像一条蜿蜒的蛇一样，鲜明地变化成横扫，阿一瞬间就侧身回避了。
看来，加哈尔德君对好友（笑）的所作所为真的很生气啊。
周围的人说着「陛下！快住手啊！」「帝国要灭亡了！」「已经不行了……完蛋了……」以及「多么漂亮的剑术啊！」「明明是直剑，却完全像蛇腹剑一样的斩击……真凌厉！」「躯干也很棒。真是没有累赘肉体啊」最后几句貌似是八重樫一家嘴里蹦出来的。
随着哦啊啊啊啊啊的尖锐气势、无数的斩击向阿一袭来。阿一则冷静地用义手代替盾牌防御，或用体术回避掉了。
堇和愁一起陷入混乱了。
「阿一！快道歉！有错的是这边哦！快啊！」
「快用南云家传家绝学DOGEZA，快点！」（十字：……没错，这的确是原文……DOGEZA是土下座，南云家的传统道歉绝技。）
「上啊，阿一先生！加哈鲁德和地板很搭的哦！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人！」
「希亚酱！？不要煽动他啊！」
果然，希亚最讨厌加哈鲁德了。对堇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一边进行隔空拳击一边煽动着。
「对好友还真是过分呐，皇帝。不快点冷静下来的话，小型菲尔尼尔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故哦」
「这完全是恐怖分子的话！有自觉吗！？这个混蛋恶魔！」
确实，这是如同挟持人质的恐怖分子般的言行。身为有良知的智一桑抱着头。记事本上“阿一君更生计划”似乎又增加了一个。
「香织，阿一君都说出那样的话了，果然还是分手比较——」
「……爸爸？」
「咳哼。没什么，香织」
月她们想道。智一爸爸对女儿也太弱了……等等。取而代之的是，与堇和愁一样混乱的熏子像是抱住她开口问道。
「香织，还是阻止一下比较好吧？这个不会成为国际问题吗？」
「呜、嗯。我觉得那个应该没问题……确实，帝国贵族的诸位快要飞升了，还是阻止下比较好，吧？」
「在妾身看来也就是在开玩笑的水平而已。」
「话虽如此，在陛下倒地不起之前也不能就这么一直看着吧？」
雫叹着气这么说着，雾乃妈妈却说「我还要再看一下哦」，就像是要被喊去洗澡时却不愿停下游戏的孩子般的意见飞了出来。雫狠狠地瞪着妈妈。
「没办法啊。旅行的时间要被浪费了，这里就由我来——」
也许是看不下去了吧，莉莉亚娜为了劝谏以王女的威严和立场而站到了前面。帝国贵族的各位，近卫兵的各位，还有混乱的家长们，都将目光投向救世主……
「菲尔尼尔已经是我的东西了！与其被夺走，还不如丢下皇帝的宝座和它一起逃到世界的尽头去」
「你有多喜欢啊。但是，嘛，逃跑是没用的吧？」
「库，确实有传送的吗……那么，干脆突击王国的宫殿，来个同归于尽好了！」
「所以说没用的啊。莉莉有让那玩意儿自爆的遥控器。」
原本锵锵锵锵反响强烈的剑击声瞬间停止了。
一拍。
二拍。
加哈尔德用颤抖的手无力的将剑垂下。那张脸上写着「骗人的吧？说是谎言的话……」嘴里低语着「如果是这家伙的话，很有可能会做啊」，脸上因为愤怒的诡异抽搐着。
然后，迅速地转过视线。正好，看见本打算因调停而站出来的莉莉亚娜。
莉莉亚娜，麻溜的移开了脸。
「莉莉亚娜公主」
「在、在的？有什么吩咐么？加哈鲁德陛下」
「刚才这个臭小鬼说的话是真的吗？」
「……关于那件事，由于每天庞大的业务，导致记忆有部分是模糊的，很难马上回答。另外，关于“自爆？”“神器”等定义也有可能是相互间存在误解，有必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在尽全力唤起记忆的同时，如果有必要，我们将设立第三方委员会，并在近日以正式的书面形式作出答复——」
总觉得像是哪里的政治家一样叽呱叽呱的回答。这让加哈尔德皇帝的额头上的青筋哔咕哔咕地弹起。
「……以前，朕邀请你一起乘坐菲尔尼尔的时候，你果断谢绝了呢？」
「说来很不好意思。其实我有恐高症。哦嚯嚯」
「在地上参观的时候，你也很奇怪地笑着？那时，你手里玩弄着什么东西，像是个小玩意儿。因为这是莉莉亚娜公主罕见的表情和动作，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那、那是为了工作间隙的放松而练习的指尖杂耍——」
「红色的，小小的宝珠」
「我的记录里什么都没有」
愁一行人想。莉莉亚娜公主绝对受到了某人的“良好”影响。
那个影响不好的罪魁祸首轻轻地拍了拍手，说了一句。
「啊，就是那个啊。我送的强制自爆的神器」
「阿一桑！为什么说出来啊！今后我还想看着一脸骄傲的皇帝陛下乘坐菲尔尼尔时『不过，你的生命就在我的手心上哦？』明明是想玩这种神明游戏的——啊」
这是黑暗公主消除压力的黑暗方法暴露的瞬间。
不仅仅是堇和愁他们，连月她们也「哇……」无话可说了。
缪说：「这、这样的莉莉姐姐……不知道喏……」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公主大人黑暗面，蕾米亚一脸震惊地抱住了她，蕾米亚妈妈的眼里可是很在意情操教育的，于是此刻看向莉莉亚娜的眼神和之前看提奥的也差不了多少了。
nbsp;;nbsp;
nbsp; 帝国贵族们也都说「不愧是恶魔的花嫁……」「可怕……」「已经不行了……完蛋了」。（十字：这句话已经出现三次了，这货谁啊，这么绝望？）
「南云阿一，给朕这么个陷阱，你是想怎样？啊？」
加哈鲁德的表情真是难以名状的样子。
现阶段只有他一个人，拥有能飞行的交通工具，比什么都让人心情舒畅，其实乘坐的是会瞬间变成棺材的危险物品。那种心情，确实能让人理解了。
「顺便说一下，那个也给了卡姆……」
「你干了什么！？他对我来说不是最危险的人物吗」
要说原由，说不准你会用容易取得制空权的菲尔尼尔进行侵略行为，保险是必要的吧？这么说来，确实是有那样打算的，所以加哈鲁德忍不住咬牙切齿。
「嘛，放心吧」
「那个要素一点也没啊！」
「为了今后能毫无顾虑地乘坐，我会在这里去除自爆机能的」
加哈尔德皇帝，好像很怀疑。把完全像是看骗子的目光投向了阿一
话虽如此，刚听说过原本的天空统治者龙人族已经回到大陆，今后要在这里建立新的村落的事。
只要有他们在，没有武装神器的小型菲尔尼尔单机一架这种程度也没关系吧。已经不需要自爆保险了。
如此种种逐一道来后，加哈尔德才算是一副可以接受了的表情。
「就是这样，刚才的转移事故就当没发生吧」
「切，是这样的交易啊」
拒绝的话，自爆功能肯定就那样放着了……不，既然已经说出了可以起爆的人物，那么肯定又会被附加上其他具有诱惑力选项。
这样想着，加哈尔德用很不情愿地，似乎咬碎了千万只苦虫似的表情收了起剑。
「怎么能……」
「喂，莉莉亚娜公主。你有什么怨言吗？」
对于到了这个时期还表现出遗憾样子的莉莉亚娜公主，加哈尔德表现出了超越愤怒而惊讶的样子。「这家伙被丈夫感染得太过了吧……不，原来如此？因为相似而成的夫妻？」。
「姑且先问一下，让你们转移失误的怪物，没问题吧？」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没问题……嘛，那是灵魂姐妹」
「啊啊，原来如此」
史莱姆化的帝国大叔们复活了。
「什么，太好了。只是雫大人的狂热信徒吗」
「最近，帝都的“姐姐信仰”也在不断扩大呢，嘛，没问题啊」
「啊。只要不跟雫大人扯上关系，灵魂姐妹就是无害的」
「不如说，适当地赞美雫大人的话，可以得到恩惠」
「等下各位！？出现了很多不能置若罔闻的台词啊！？」
不仅是王都，好像在帝都灵魂姐妹也在不断增加。
在王国的女骑士和贵族子女的关系要好的有很多，看来因此灵魂姐妹增加还能理解……
但在与之无关的帝都扩散，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加哈尔德自己给出了那个答案。
「真让人伤脑筋啊。神话决战的时候，王国的非战斗人员是通过大门，以与这边的军队互换的形式避难的吧？」
「欸，欸嗯。我也负责设置门的人，也实地考察过，我知道的。」
雫虽然很是困惑，但其察觉力可是超一流的好。马上就说着「不会吧……」脸色开始发青。
「好像注意到了呢。没错，就是那个时候流入的，王国的灵魂姐妹」
然后，一个劲地说着“雫姐姐的英勇事迹”。传颂着“雫姐姐大人”是多么优秀的人物。对于因人类存亡危机而不安而动摇的民众，以及非常喜欢武勇传的帝国贵族千金们，这已经是一场热情洋溢、毫无意义的精致、充满了感情的戏剧了。
「哦呼」
「雫酱！快振作点啊！」
「八重樫桑啊！　――“鎮魂”！」
香织支撑着翻着白眼快要倒下的雫，爱子用了安定精神的魔法治愈她。但是，雫姐姐大人受到的伤害是巨大的。
「……嗯，不久之后，就会成为能和圣教教会分庭抗礼的宗教吧」
「不不，月哟。大卫他们不也会自称是独立的女神教团，是不是会成为世界三大宗教呢？」
「两个人真是的！请不要说那种讨厌的将来预想啊！」
「有言灵的哦！这里有特别力量的人在啊！月这样不小心就说出“神言”什么的，如果真实现了怎么办！」
雫与爱子对月和提奥的预想讨厌地抱着头。
因为有某个工-作-狂的公主大人在异世界也成为了新兴宗教之神的未来，雫和爱子成为神的可能性也绝对不能否定。特别是灵魂姐妹还是跨世界存在的。
于是，帝国贵族的叔叔就开始了追击。
「嘛，在那之前皇帝陛下就说过自己也是雫大人求婚者，所以名字的扩展速度也加快了」
原本，雫在帝国的知名度就很高。而且，现在是魔王的妻子之一。
也就是说，本国的国君和救世魔王争夺的女性……“雫姐姐大人真不愧是姐姐大人！”像这样人气高涨了。
「哦呼」
「小雫！」
「鎮魂、鎮魂、鎮魂―――！！」
被爱子淡淡的桃色魔力包围全身的雫。因为被挂上了太多，总觉得她是沉浸在粉红色的妄想中了。
然后，那可不能置若罔闻的气氛般有人发出了声音。
「……嚯。向我们家的女儿求婚么？」
「嗯？」
有什么不寻常的强者的气息！于此同时加哈尔德做出了反应架势。当然，在那里的是自称擅长耍杂技的老爷爷——八重樫鹫三。
「与您是初次见面呢，皇帝陛下。我叫八重樫鹫三。是雫的祖父」
「……原来如此。那种非同寻常的气息。我能接受。」
你能接受什么？如果是不同寻常的气息，为什么作为我的祖父就能被接受啊？喂，哪里啊！复活过来的雫睁开了眼睛。
放着那样的雫不去管她，加哈尔德呼出一口气。然后，再次悠闲将视线望向来访者们。
「因为太过扯淡了所以现在才有这种感觉，就让朕重新报上自己的名字吧。朕就是赫鲁夏帝国的皇帝加哈鲁德·D·赫鲁夏本人。」
愁他们不由得感到让人须要咽下口水般尖锐的皇威。仿佛之前对阿一吐槽的艺人的气氛是假的一般。
虽然说事到如今才有这种感觉，但是理解了这一点之后，还是有着足以让人理解到加哈尔德是皇帝的魄力。
作为臣下的帝国贵族们也重新端正了仪容，分别在两边列队。阿一他们在被安排在两纵列中间的位置与加哈尔德相对。
与此同时，愁们也改变了气氛，一个接一个地上前自我介绍与打招呼。
缪酱与蕾米亚虽然和加哈尔德认识，但并不是帝国所有重要人物都知道，而且来帝城也是第一次。所以。
「我是缪！是爸爸的女儿！请多多关照！」（十字：这里缪少见的用了敬语，并且还没加呐喏……皇帝大面子了）
「我是缪的母亲，我叫蕾米亚。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蕾米亚稍显局促，缪则是精神饱满地举起手向大家打招呼。
就在这时，会场嘈杂起来。
「啊，那就是恶魔的爱女……」
「决战的时候，同时操纵着多个魔偶屠戮着使徒」
「虽然有听说是个幼儿，但没想到还真的是啊……」
「果然，恶魔之子就是恶魔啊」
「好可怕啊……」
「已经不行了——」
「公爵殿，这话说的够多了」（十字：原来这货是公爵……全程就一句台词……）
看到战栗和敬畏的视线，缪酱：「唉？　唉？」表现出困惑。蕾米亚的表情完全是在抽搐了。
阿一决定把嘴里说“恶魔之子”的家伙要以恶魔手段埋葬掉，但因为谈话无法顺利进行，堇妈妈在他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
nbsp; 与之代替的是，希亚姐姐的指弹（常备的一枚硬币。如果想做的话，30枚硬币像机关枪一样放出来的“罗汉钱”也是可能的）。贵族们悄悄地闭上了嘴。（十字：这里的“罗汉钱”是指硬币中间被打出孔来，30枚硬币每一枚都被后面发射的硬币击穿。）
但是
「呃，嗯，我叫南云堇——」
「那、那位是恶魔的母上大人啊！！」
「虽然知道肯定在访客中……实际看的话会还是发抖的啊」
「喂，快！刻画下个相貌去复印！分发给有关部门！如果有失礼的地方帝国很有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的！」
喧嚣马上复苏了。变成了一片大呼小叫状态，堇的表情也抽搐起来了。
众所周知，魔王是一个过度重视自己家人的人。成为那个母亲大人的话，已经是比魔王更需要关心的对象了。在被发现的瞬间就有这样的认识了。
而且，没有自我介绍的只有一个人。其真面目也非常明朗了。
帝国的诸位咽下唾沫，紧张的流着像瀑布一样冷汗注视着，无助地快要哭出来的愁，用像蚊子一样的声音自我介绍。
「我是南云愁。我儿子总是给各位添麻烦，真是对不起……」
「多么谦虚的……我不觉得你是魔王的父亲」
「不，等一下。魔王的父亲，已经是大魔王了。有能力的魔物会把爪牙藏起来……」
「原来如此。难道说我们被盯上了吗」
不是的。我真的只是普通人。只是个御宅族，兴趣是玩游戏，工作……虽然很想这么说，但是在那随随便便膨胀起来的敬畏之情面前，愁却沉默了下来。
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了，你啊，到底在帝国到底做了什么啊？这些人的反应很不妙啊！？说明一下吧！喂，快点啊！的眼神，阿一于是清了清嗓子。
「然后，鹫三先生。要说的是关于皇帝的求婚的事」
全力把话题岔开了。反正之后还要去参观的，才不做无用功……从月她们那里也传来了目瞪口呆的视线。
当然，雫想要控诉不要说多余的话啊，但是在那之前，加哈尔德已经迅速漂亮地解决了。
「正如刚才说的那样，喜欢雫的我向她求婚了，然后就被甩了。仅此而已」
对于耸了耸肩膀轻描淡写说玩的加哈尔德，「哦哦，真是简洁」不仅是帝国贵族们，连鹫三们也表示钦佩和理解。
这句话到此结束……在这之前，香织露出了沉思什么的表情。
「这么说来，雫酱。在决战前，去请求帝国参战时，那时候你貌似也是被不厌其烦地被追求了呢？」
「……嗯？不知道的事呢。详细」
对此最先有反应的不是雫，而是月。当时月正处于凭神附体（强制）状态下，身在神域之中，不知道这事理所当然的。
「香织，不要说多余的话——」
「……嗯！　过去再生！」
「月！？」
月的“过去再生”不由分说的发动了。在意别人恋爱的事情也是没办法的！因为是女孩子嘛！只能如此说道。
雫想阻止她而伸出手来，月一下子回避了，终于找到了当时的时间轴。然后，播放。
『——那么，陛下。请多关照』
看来是在说明和今后方针的详细决定之后。好好点头的加哈尔德突然改变了气氛，露出了无敌的笑容。
『那么，雫。你已经被南云抱过了吗？』（十字：这里“抱”在日语中可以解释成OX，懂得都懂，都老二次元了）
『！？ 说什么呢！无聊的事——』
『不无聊吧？那么，怎么样？还没到的话，差不多可以，回应我吧』
『没有告诉你的义务吧！并且我说过很多次了，我可不想答应你的求婚！』
因为是决战前的最后机会，加哈德的接近方法很烦人。
看着影像的加哈尔德很嫌弃地移开了视线，帝国贵族像过去一样地眺望着，以八重樫家为首的家长们和月她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雫为了捉住月而跃跃欲试……
然后，在影像中，加哈尔德为了找出能把雫放在身边的什么理由，终于让雫爆发了。
『啊啊啊，适可而止吧！我喜欢的是南云君！最喜欢了！既告白了，也奉献了身心！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他都是我特别的人——！！』
「现在马上消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嘿咕呼！？」
就在那一瞬间，伴随着“咚”的巨大声音，雫的身体艺术性吹入了月大人的肝脏部分。月的身体被突如其来冲击折成了个“く”字，影像突然消失，同时整个人从膝盖上垮了下来。
「笨蛋！月这个笨蛋！坏心眼！」
「……雫，对不起……但是，请稍微手下……留情……嘎噗」
「月小ーーーーー姐！？」
「啊哇哇，糟了！月在翻白眼了！？」
「真的吗。仅用一击把月KO之类的。雫不是力量战士，而是速度战士来着啊……」
「刚才那下是不是相当于希亚的等级6了？莫非是用羞耻心刹那的极限突破了呢」
「雫姐姐的少女力是巨大的！」
「不愧是少女力战队的雫啊」
「总之，先快用镇魂吧……」
宝座之间被压倒性的混沌包围着。
加哈尔德已经坐在宝座上开始修整剑了。
到底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关于旅行的对话呢……
智一、熏子、以及昭子这些有良知的成人组完全束手无策地面面相觑。
在那个瞬间。
轰地一声巨响，宝座之间的门被吹跑了。然后
「哦ーー嚯、嚯、嚯、嚯、嚯！  nbsp;  nbsp;  nbsp;老娘 参上！得斯哇！　希亚·哈乌利亚！　现在，决一胜负吧！！得斯哇！！」（音符：假面骑士电王梗。这里翻译成了老娘其实本人很年轻的。。。）
金发卷成钻头的豪华系美女，挑着一把充满不祥气息的大型镰刀冲进了房间。
时间仿佛静止了般的死寂一片。
看来，更加强烈混沌到来了。


◎32托塔斯旅行記24 这份感情，一定是爱~得斯哇！
突然闯入宝座之间，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毫无疑问是个奇怪的人物。
在时间静止的空气中，南云家的人们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音。
「竟然是，金发卷成钻头的大小姐！？」
「太搞笑了！而且句尾还是“得斯哇”哦！」
「吸引眼球的豪华系！以晚礼服的装束肩扛死神镰刀！！」
从上面开始依次是愁、堇、阿一。三个人最后齐声喊叫。
「「「多么美妙的角色属性啊！！」」」
就是这样，南云一家——被其他家的人们那里的视线被注视着。
另一方面，明明身为南云家的一员却没能抓住萌点，缪对自己感到悔恨。蕾米亚妈妈的视线里则充满了对女儿未来的担忧。
另一方面，加哈尔德和帝国贵族们好像都很头痛的样子。脸上写满了：啊，终于还是来了吗……的表情。
「承蒙夸奖不胜光荣 得斯哇！！」
「不能动摇啊，我！？」
智一桑动摇了。绝对不是因为在她突然挺起胸膛的瞬间，其不输给提奥的丰盈的胸部会剧烈摇晃的缘故。如果因此而动摇的话会被妻子监禁……不对，是接受OSHIKARI才对。绝不能犯那样的错误。（十字：OSHIKARI这里是惩罚的意思，会被妻子关小黑屋的智一桑……也是可怜人啊。）
智一桑还是不习惯南云家的奇怪行为。但是，对于初次见面就堂堂正正的正面接受了评价的迷之大小姐的存在，智一在战栗的同时，也感觉到了一种挫败感。
「来啊！希亚·哈乌利亚！现在是愉快欢乐的斗争时间 得斯哇！一如~既往那样！」
直到现在还把翻着白眼倒下~的月枕在自己膝盖上的希亚睁大了眼睛，望向那突如其来肩扛死神镰刀的豪华系金发钻头美少女。
看来，这个身份不明的大小姐，完全无视了魔王、他的家人、身在皇帝陛下的御前等眼前的状况。
或者说，是眼睛里根本没有才对。她看到的只有希亚一个人。眼睛渐渐布满了血丝。因为本人是美女，所以更显示出魄力来。
阿一他们以视线「诶，熟人吗？和这个稍微有点危险的大小姐？」询问的方式投向了希亚。希亚则好似没见过此人一般，兔耳随着脑袋呼呼直摇。
于是，知道她的真面目的人——莉莉亚娜带着困惑的表情走到了前面。
「那、那个，特蕾希皇女殿下。突然间是要做什么——」
没错，来的这个危险人物正是荷鲁夏帝国的第一皇女：特蕾希·Ｄ·荷鲁夏。
堇他们显得有些吃惊。阿一他们则看了眼皇帝加哈尔德，一副欣然接受的样子点了点头。
「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子女，是吧。确实如此」
「这话什么意思啊！喂！」
就是字面意思，才怪，加哈尔德听出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不悦地哼了一声。
那个皇女殿下对向她打招呼的莉莉亚娜瞥了一眼
「没你什么事。退下吧。腹黑公主！」
「谁是腹黑啊！」
「一直以来都是脸上嘿嘿嘿嘿的笑着，肚子里却在不断打着算盘谋取利益。以前就对你说过吧？我讨厌你得斯哇！」
「特、特蕾希大人也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打直球呢……」
「如果和哥哥结婚成为皇太子妃的话，原本打算重新锻炼你的根性，但到了已经没有那个必要的现在，我对你就没有兴趣了得斯哇！不如说，我的目标只有希亚·哈乌利亚！」
就特蕾希直球式的发言来看，似乎从小就在各种典礼和派对上认识了莉莉亚娜，后者对于她一如既往的样子浮现出了苦笑。
另一方面，希亚听到「兄长大人」这个词后，不由得察觉了特蕾希的挑战理由。
如果说起莉莉亚娜作为皇太子妃的对象的话，毫无疑问是过去被斩首的皇太子——拜亚斯·Ｄ·荷鲁夏，那么，对哈乌利亚怀恨在心是很自然的事了。因此，大家都露出了感到非常麻烦的表情。
「决斗就行了吗？」
「是死斗得斯哇！血肉横飞，认真的斗争得斯哇！」
「哪种都行……但正如你看到的那样，这里太拥挤了。」
虽然说再过不久就要复活了，但月还处于枕膝状态，最重要的是现在正处于家族旅行中。对于这种充满血腥的事既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和心情。
哪怕是有意面对皇女的复仇心。
所以，希亚冷眼看着特蕾希，舍弃了她的要求。
「因为没有接受的理由，恕我拒绝」
「我知道了！那么，来开战吧！！」
「听人家说话了吗！？」
只听得“呲哒”一声，仿佛脚上穿的不是高跟鞋似的跨出了极其凌厉步伐，不知为何，特蕾希脸上带着比起复仇心更像是喜悦兴奋的氛围，不断向前冲。
刹那间，她所持有的大镰刀以惊人的气势迸发出一股漆黑的灵气，瞬间，阿一、香织、雫、提奥四人让亲人们（除去八重樫家的成员）以及缪母女退避开。
比想象中更为锋利的大镰刀横扫着，发出了劈开风的声音，向希亚袭来。
话虽如此，对手可是希亚。说BUG也好作弊也罢，总之她是连阿一他们都会战栗的武神兔子。即使是皇女出其不意的剧烈的一击也照样能避开，希亚横抱着月，快速后跳。
在那一瞬间
「到斩首的时间了得斯哇——艾克赛斯！！」
「哦哦哦！？」
突然从大镰刀喷射而出的灵力拉出一道孤月状刀光追击希亚。
希亚确实没料到会有这招。
在看到那大镰刀散发着瘴气一般的灵压时就知道那是神器了。但是，威力太奇怪。飞出的漆黑斩击，就像是“勇者放出的天翔闪”一般。
既然特蕾希是托斯塔斯人，就不能和勇者的规格相比较，既然如此，其威力的源泉就只有大镰刀了。
这又不是阿一做的神器。更何况，使用者是托塔斯人。既然如此的话，就不会拥有超出预想的威力才对——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造成了希亚被突袭的状态。
不过，虽说如此，希亚可也没天真到就这么吃下这一直击。
在后跳的一半的过程中凌空回避斩击。她背后是加哈尔德的，
「不要向这边砍啊！幕布的后面，那幅画……哦哦哦哦」
像这样拼命吼回去的声音，以及贵族们的，
「快趴下！」
「真要被砍两半了」
「我更不想看到那幅画啊」
「好不容易用幕布遮起来才能不去在意的！」
「陛下！加油！」
这样的悲鸣（？）回荡在大殿里，果然他们都是帝国人啊。
「读到了哦！」
像是事先预读到的绝妙时机一般，特蕾希一步踏入了着地后不久的希亚怀里。之前横扫而过的镰刀就这么放着不管，将漆黑的灵气聚集在拳头打出，地板被踏出的一步震的稀碎，对着腰部的完美一击。（十字：动作可以参考麻婆或凛的八极拳路数，震脚后出拳一击。）
那一瞬间。
「……嗯，真是的！怎么了啊！请再温柔一点——」
「啊，月桑不行的啊」
这是又在绝妙的时机复活了的月大人醒了过来。发动了重力魔法大概是要让自己浮起来站稳吧。而且，这和要移动的方向正好相反。
要说没办法也是真没办法。想起自己吃了一招腹击拳（极限突破+少女力爆发），总觉得身边吵得乱七八糟的，体感上又是蹦蹦跳跳摇摇晃晃的，这真是最糟糕的起床方式了。
但是，由于这个原因，希亚的平衡崩溃了，特蕾希的拳头逼近了，即使能够做出防御，也确实要接下这帝国的皇女的一击，总觉得自己身为哈乌利亚的矜持是不允许的——
「嘿呀！」
「嗯！？」
瞬间，把身边的东西做为了盾。
就这么顺势做了。
是的，抓住想要飞出去的月的脖子，以倒拉过来的形式。那个结果是当然的。
「咕呼！？」
月大人，吃了今天的第二次腹击拳。
特蕾希发出「啊」的一声停止了动作，阿一等人也是「啊」了一声的样子。
「……今、今天有、点、扯？　嘎咕」
月大人，今天第二次昏倒。翻着白眼。（十字：月大人那正妻的威严已经点滴不剩了啊，看来要变成正妻（笑）了。）
一股死寂的风吹了过来。还被希亚抓住脖子，像死掉的猫一样悬在空中的月，呼啦~呼啦~地随风摇晃着。（十字：这里应了一句老话：死狗弃水流，死猫挂枝头。）
一拍。
二拍。
希亚轻轻地将月抱在怀里，视线环顾了周围一圈，抬头仰望天空，最后又落回到躺尸了的月身上——大声叫道。
「多么过分的事啊。这就是、这就是帝国的做法吗！的说！」（十字：希亚慌到连很久不用的句尾都蹦出来了。）
「「「「推卸责任，肮脏啊！不愧是哈乌利亚啊！」」」」
就像是之前约好了一样，一起吐槽的帝国贵族们。
但是，并不是以搞笑艺人似的口吻吐槽，而是果然哈乌利亚很糟糕啊~竟然以魔王的正妻作为盾，脑子很奇怪啊~从这样的表情就可以明白。
「呵，真不愧是啊，希亚·哈乌利亚！必要的话，必要的话连家人也要当盾牌！简直是疯狂的兔子！我要爱上你了 得斯哇！」
顾不得智一等有良知的大人们那“这样的发言很不妙啊”的视线，重新振作起来的特蕾希空挥了下大镰刀，嘻咿咿咿地露出凄惨的笑容。
总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总觉得非常……看希亚的眼神很炙热。
希亚想，总觉得啊，虽然要素不同，但总让人联想到某森人族的变态公主……等。
一股讨厌的恐惧感跑了出来，希亚忍不住抬高了声音。
「等……、皇帝！她是你女儿吧！？快阻止她啊！」
「啊，不好意思，就做下她的对手吧。决战以后，一直是这个状态。朕觉得也差不多该让她发泄下了。不然就怕她一个人向哈乌利亚的村庄展开突击」
如果发生那种事的话，会有怎样卑鄙无耻的报复等着自己呢。加哈尔德摇着头。
「别开玩笑了！敢偷偷靠近的话就让头顶强制性永久脱毛哦！」
「就是那样啊！好脏啊！不愧是哈乌利亚啊！有本事正面决一胜负啊！可恶」
「希亚·哈乌利亚！　现在就好好享受和我的约会吧 得斯哇！」
啊啊这些家伙真讨人厌啊！透过抱着头的加哈尔德，就看到一脸潮红快乐愉快的不得了！嘴角带着扭曲的微笑再次袭来的特蕾希。
希亚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实在是烦死人了，直接给她来个一击KO吧。
正这样想着时，前面出现意想不到的人在等着。
「希亚。不好意思你就陪她一下吧。五分钟一局。这期间不能KO啊？」
「阿一先生！？」
「魔王大人啊，感谢您 得斯哇！」
就这么抱着月不断回避大镰刀的斩击。同时看向了阿一，只见他的视线落在自己的手上。那是一叠纸。顺带一提，希亚最自满的“超地狱兔耳”好似听到阿一嘴里碎碎念着什么。
「……原来如此。是斩杀队队长候补吗。非常好战的战斗狂。但，并不是肌肉笨蛋。（音符：“万丈龙我：？？？”）如果不是个人战的话，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调度，部队的指挥能力也很高……天职是“魔道师”？对魔法道具的熟练使用有天生的才能么？也就是说是神器使吗。哼……」
总觉得他好像在看透特蕾希皇女。旁边的莉莉亚娜发出了「啊，那是要交给荷莉娜的资料！」的声音。
「阿一先生！？阿一先~~~生！我讨厌做皇女的对手啊！」
「如果你接受的话，之后会协助你讨好月的」
「！？没办法呢！喂，快过来啊，皇女！的说！」
「啊哈哈！必须的啊。请和我好好的交流一下吧，希亚·哈乌利亚！得斯哇！」（十字：肉体上的交♀流，emmm……）
请说明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虽然希亚想这么问的，但她却被阿一的话挡了回去。
因为，月醒过来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可怕，务必要救命啊！
综上所述
「提奥桑，接~着！」
「哦哦！？这么不讲究啊！」
把月就这么“噗咿~”丢过来的希亚。确实很不讲究了。但是，大体上还是有考虑到一些问题的。比如考虑到胸部的缓冲性才选择的提奥之类...。
像这样在王座之间正式开始的“帝国第一皇女VS哈乌利亚最强”。简直就像是曾经“皇帝VS哈乌利亚最精锐部队”的翻版一样。
「我觉得希亚酱应该没问题……那个皇女大人，不是觉得有点不妙吗？」
「是啊。喂，阿一。你一直在做面试审查之类的事，是不是真有什么阴谋啊？」
「没错！义父大人！请多说他几句！他一定与荷莉娜在谋划着什么！」
堇和愁担心望看着阿一。虽然没想过希亚会受伤什么的，但对方毕竟是固执到脱离常识的皇女大人。
在皇帝陛下的御前，不管是国际问题，还是今后想观光的话，都会变成不好的事态吧。
先不管自己的首席心腹正和自己丈夫暗中谋划什么的莉莉亚娜，智一和熏子也是焦急不安地望向皇帝加哈尔德与帝国贵族们的同时提问道。
「喂、喂，阿一君。陛下虽然得到了许可……真的没问题吗？总觉得，这已经是我眼睛无法追上的超现实战斗了。太激烈了吧？这已经是互相残杀了吧？」
「啊啊……漂亮的装饰品不断地坏掉……啊，柱子吹跑了！明明雕刻得很精美啊……这个，以后会被要求赔偿吗？」
「没关系，没问题」
毕竟不是御宅族，说着不安话语的智一和熏子正显而易见地动摇着。
在视线的前方，呲嘎嘎、轰咚、啪嗒…等的破坏性的声音连续不断地传来，曾经金碧辉煌的玉座之间早已化作战火硝烟的纷争地带。
「哦ーーー嚯、嚯、嚯、嚯！　好开心！好开心得斯哇！！不愧是希亚·哈乌利亚！　我的攻击连造成擦伤都做不到！我都要湿了~得斯哇！」（音符：这个变态..）
「这、这个大变态！话说只盯准脑袋砍的次数太多了吧！那样做的话，即使过了一千年也不会奏效的！」
「你说什么！斩首才是死斗的美学！更何况对手是哈乌利亚最强！那么，不砍下脑袋就不能说是胜利了！这可是常识哦！」
「这种常识什么的……常识……啊，一想到我家还挺难反驳的」（十字：兔子也都喜欢砍头的，天生合得来）
nbsp; 放声大笑和因厌烦而谩骂声此起彼伏。
挥舞大镰刀的特蕾希，身形一刻不停、毫无凝滞的描绘着一个又一个圆形的轨迹。那既是用手腕到手臂、步法、全身重复圆周运动所产生的无限斩击。
虽被分类为超重型武器，却能做出像体操棒一样的持续高速旋转，并将其转化为精确攻击的技巧的确是相当精彩的。漆黑的大镰刀以超高速连击与其放出的不详黑色灵力相结合，在旁观者看来甚至就是一场黑色的局部风暴。
正因如此，不得不让人接受。
那种精湛的技巧，使出的招式确实与奇剑达人加哈尔德皇帝的女儿的身份所相称。
当然，在普通武人一瞬间就被切成碎渣的暴力威面前，希亚将这一切完美地处理掉了。
面对从四面八方袭来的斩击，用舞蹈般的步伐超高速纵横驰骋，如同黑客O国的某墨镜特工一样以产生残像的速度回避掉，或是以手推打大镰刀的中段使其偏离轨道。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话虽如此
「皇女大人……好厉害啊。希亚，应该是用上了身体强化吧？我猜大概是等级Ⅱ左右」
「有“不能KO”的束缚，再加上考虑到阿一的意图决定要“尽量回避”了……尽管如此，能追的上希亚本身已经很厉害了」
「嘛，皇女好像也在用身体强化啊……即便如此，能让希亚用出身体强化这一点就足够说明其优秀了哟」
香织、雫、提奥都露出了佩服的神情，特蕾希确实很厉害了。
于是，从宝座上下来的加哈尔德挽着胳膊哼了一声。
「别看她那样，在两个哥哥逝世后的现在，单轮战斗力来说可是帝国次席。也就是说，仅次于朕了。而且，那家伙的本领是将丰富多彩的魔法具编入战术之中。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使用的魔法具是神器级别的话，那就已经超过朕了。」
所以，她就是实质上的帝国最强。
阿一睁大了眼睛开口问道。
「喂喂，帝国是实力至上主义吧？那么，说不定那个皇女是下一任皇帝么？」
「的确如此。如果在正式的决斗中能够以下克上的话，朕就能引退了。引退……明明近在咫尺啊」
看着眼前热血沸腾的战斗，不知为何加哈尔德叹了一口气。比起被女儿下克上的担心而言，看起来反而更像是对没有被下克上这事感到不满。
阿一歪过脑袋。
「看起来很不满啊？」
「朕想快点退休了啊，驾驶着菲尔尼尔去世界的尽头冒险。皇帝已经当够了。因为神话决战已经是最棒的战斗了啊。」
好像就是那样。在那场神话决战中，得到了作为皇帝的满足吧。因为没有比那场战争更伟大的事业了，所以想成为一个自由任性的冒险者，这次则是想成就作为一个男人直到死为止都要去追逐的伟业。
「为什么皇女不瞄准帝位？」
「比起获得女帝的地位，肯定是因为有更执著的东西吧」
一看便知了吧，加哈德尔抬起下巴指了指对面。无意中听到了阿一和加哈尔德对话的愁一行人，也像是意识被吸引一样重新回到眼前的战斗。
「啊啊！　啊啊！　希亚·哈乌利亚！　你是多么的“斯巴拉西”啊！」（十字：感觉这里的斯巴拉西怎么翻都没那气氛，就不翻了，反正都懂。）
「啊啊啊真够了！不要用那种阿尔提娜一般炽热的目光看我的说！」
从胸前的山谷里“噗妞”地取出的两颗宝石都捏碎，瞬间，周身围绕着漆黑的灵气特蕾希其速度大幅度增强了。
接着她又利用旋转的离心力将裙子甩开，晒出了绑着吊袜带的光滑通透又白皙的大腿，并解开了缠绕在大腿上的一条黑色锁链。
那个黑色的锁链大概也是魔法具或神器。自身能够在空中不规则地飞行突进，缠绕在希亚身上并将其约束起来。
希亚“嘿！”地一瞬间粉碎锁链。同时，抓住锁链一端以压倒性的膂力拉扯。
特蕾希没有一丝停滞，毫不抵抗地被拉了过来。她反过来利用这股加速力一下子接近对方，大镰刀不断地挥舞，挥舞，挥舞！
她那浮现在脸上的是，与激烈的攻击相反的，满是恍惚的神情。
「变、变态啊……」
「妈、妈妈！嘘」
昭子立刻捂着嘴，话却已经不自觉地漏了出来。爱子则为母亲的失礼而感到担心。
「提奥姐姐，太好了！呐喏！同类增加了喏！」
「不，缪哟。像这样的家人增加的话……」
「缪！嘘~~提奥桑会得寸进尺的！」
「……呐，蕾米亚哟。最近，辛辣的言语有所增加了？要说开心的话还是很开心的……呐呐，我想不是才对，你并不是讨厌妾身了吧？并不是吧？」
「……啊啦啊啦，提奥桑真是的。呜呼呼」
「为什么不清楚地回答我呢！？果然还是因为情操教育的事吧！？是那样吧！？」
不管怎么说，特蕾希皇女殿下对希亚的执著心，确实到了可以舍弃了帝位的程度。
「但是，似乎感觉不到复仇心啊……」
兄长拜亚斯被杀，虽说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她也确实被要求戴上了“誓约的项圈”之类的东西。另一个兄长（第二皇子）也因那个项圈发狂而死了。
因此，她是因疯狂的复仇心瞄准了哈乌利亚……阿一他们最初是这么想的。希亚也是一样吧。
但是，从特蕾希的言行上来看，似乎是不太一样的。
「那家伙啊，对哈乌利亚的作风和生活方式，完全的迷上了啊！」
原本就是实力至上主义的帝国人，有着对于能展示强大结果的人怀有敬意和称赞的性质。
身为贵族的话这种倾向就会更强，如果是皇族就更不用说了。兄弟姐妹之间公开赌命决斗也是正常，毕竟身为率领全国的一族的缘故，认为弱小本身是头等大罪。
不过，他们也是人类。
并非是一切皆以力量的强弱、胜负来判断。
特蕾希的兄弟姐妹，除了被斩首的拜亚斯原皇太子（第一皇子），以及另一个兄长（被戴上誓约的项圈后，说着有这么愚蠢的事吗！我要摘掉项圈！然后就发狂死了。）之外，实际上还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全部是异母兄弟），但他们都对哈乌利亚有不少的怨恨，或者是恐怖（心理阴影级）等负面情绪的。
但是……
不知为何只有特蕾希，看到了哈乌利亚的袭击手法和在派对会场上滚动的无数被砍下的头颅，以及那个比自己更强大而将成为下一任皇帝兄长轱辘轱辘滚落的脑袋，她似乎找到了“斗争的美学”。
脑子出问题了。真的。
「然后，就这样。变得憧憬起哈乌利亚最强的希亚·哈乌利亚了」
「那么，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
「不是因为脑子出问题了吗？」
被亲生父亲认定为脑子出问题的女儿的特蕾西桑。
即使是亲生父亲也很难理解，但直截了当地说，自己也想像哈乌利亚那样——对想要变得像哈乌利亚最强的希亚那样强大的憧憬，想作为武士挑战的斗争心，看到基于敬畏而希望被认可的欲望，以及其他各种迸发出的想法念头混合在一起后变得混沌化了，最后好像就变成了那样。
「她原本执着心就很强，以前对莉莉亚娜公主很执着……」
「诶！？请稍等，陛下。刚才我可是被当面说最讨厌了啊」
「以前开始嘴上就这么说了，但实际上，那家伙可是喜欢公主的一塌糊涂哦？」
「那还真是傲娇！？以前每次见面都会被她说腹黑什么的或笑容很恶心之类的话！」
「不，不是骗人的。看到还很小的公主就以计算和笑容为武器与大人交锋的样子，总觉得非常佩服你。那家伙基本上对别人漠不关心的。如果不是她喜欢的对象，就不会死死纠缠了。」
无视着 绝对是假的吧！视线比起惊讶更感怀疑的莉莉亚娜，加哈尔德「正因为如此」地继续说着。
「那家伙好像在期待着。莉莉亚娜公主与拜亚斯的婚约是如何破裂的，又或是如何利用它来显示力量的。提出拜·亚·斯·和·莉·莉·亚·娜·公·主·的·相·性·很·差的就是那家伙啊」
然而，却丝毫没感受到是在利用拜亚斯的气氛。反倒是，说是觉悟，听起来倒是不错，看到却是已经放弃后的那种如特蕾希所说的笑容面具。
你是腹黑公主吧？就算没有武力，也能用智谋和笑容面具战斗的强者吧？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就是这样的感觉，那家伙好像无可奈何的暗自生气了呢。嘛，也就是说，算是她的好意吧就那么回去了」
「这、这样啊……」
要说擅自也确实是擅自决定的想法，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自己被最大限度地认可了，莉莉亚娜的表情变得很复杂。
「啊，难道是因为这样吗？在哈乌利亚袭击的时候，才会不在派对会场里」
「就是这样。总之就是闹别扭了。到了翘掉派对的程度呢。」
对于阿一的疑问，当时在会场的香织她们都「啊」了一声，难怪特蕾希出现的时候没能认出她是谁来，原来她当时并没在会场里啊。
就第一皇女的身份来话，出席皇太子的订婚派对是很正常的吧。
皇太子拜亚斯和王国公主的莉莉亚娜定下婚约意义重大那就等同于确认了下一任皇帝的地位。
对此持有异议的一部分异母兄弟——某些年幼的皇子和皇女，则是由身为侧室的母亲们的带领下拒绝参加派对以示抗议，至少特蕾希没有来参加婚约派对的理由明面上就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啊……包括那个皇女在内，当时哈乌利亚他们是以怎样的感觉来确保皇族一个没漏的，一会儿利用过去再生参观一下吧」
「真是令人厌恶的演出啊，你个混蛋」
加哈尔德皱起眉头思量着，这样也好，或许能从过去再生的影像中察觉什么吧。
帝国贵族们则是「我再也不想做那样的噩梦了」、「哎呀，我差不多该做下一份工作了」、「我从下午开始休息了。……必须快点离开帝都」一边悄悄地从其他出口离开。
就在这时，嘀嘀嘀地响起了提示声。是从阿一戴着的手表发出的。
好像已经过了五分钟。
「阿一先生！已经够了吧！能动手揍她了吧！来个一拳超O也行的吧！」
「可千万别一拳O人了。会连肉片都不剩的。」
因为蜜月的时间结束了，特蕾希露出了悲伤的表情。毕竟是美人白费力气一场，所以总觉得特别惹人心疼。
「到极限为止的时间还剩一瞬的话……那么，就让这一击就包含全部吧！！」
特蕾希也是能够理解，认真打的话，自己绝对敌不过希亚。那就来个玉石俱焚！如此一来，她那张恶役大小姐似的脸变得更加凶恶地扭曲起来。
「虽说是个恶心人的家伙，不过嘛，这份意气很好！的说！看在积累与钻研的份上，作为武士，我会正面将其击溃！」
如此，就在某种意义上只属于两人的，最后也是最棒的那个瞬间即将到来之际——的那个时候。
「……就是现在！可别忘记的吃下腹击的月小姐之怒啊！」
「啊，等下啊月！」
其实从不久前就复活了却还装作昏过去的月突然站了起来，挣开制止她的香织同时放出了特大的雷球。（十字：emm……这画面不就是天谴之门战役中伯瓦尔与阿尔萨斯决斗时双方遭到皇家药剂师轰炸偷袭那一幕么？）
似乎是早有准备在决斗最终高潮时，以让人吃惊方的盛大式返场，亲手将这场决斗彻底做个了结。
真是孩子气。自从开始旅行以来，月大人就一直是一行人中最兴高采烈的的存在。（十字：不如说旅行记里，不，后日谈里月就是个搞笑担当才对。）
就这样，特蕾希与希亚两人将要同时被雷球裹挟其中——正当希亚犹豫着要不要用气势防御……但如果用了之后怕是会跟麻烦，当她这么纠结着。
那个瞬间
「没想到会在这里被款待！吞噬它吧！——艾克赛斯！！！！！」
不知道怎的，特蕾希竟然自己冲进了雷球之中。如同跳舞一样旋转起大镰刀
「……什、什么啊！？」
月那显得有些可笑的惊愕声在大厅中回荡着。那大镰刀竟然把雷球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不仅如此，雷球逐渐缠绕进刀刃卷起的风暴之中，就那样被刀身吸收了。
「嗯哼！！充满了啊！！这样的话能行！！」
惊愕的第二弾。
漆黑灵气直冲九天！其力量如同粉尘遇明火的爆炸般急剧扩大。
位于其中心的特蕾希皇女殿下开心地笑了。简直是意料外的第二轮啊！如此兴奋了起来。
接着
「——“突破极限”啊！！得斯哇！」
这招是除了勇者和算是例外中例外的阿一，以及持有阿一的神器的人以外，绝对不可能会有人能会发动的。
另外，还有某个存在本身就意义不明的“深渊之卿”，其本质上与“极限突破”没什么不同的“深渊卿”模式是在意义不明的经过中得到这一意义不明的力量，因为完全意义不明，所以不进行计数。
钻头般的金发“滋啦滋啦”转动着、碧色眼眸像宝石一样闪耀光芒，特蕾希走上前来，一拍之后。
「「「「什、什么鬼！？」」」」
别说是希亚了。知道“突破极限”的特殊性的香织、雫、莉莉亚娜以及爱子也都齐声发出了惊愕的声音久久回响与大厅之中。
nbsp; 就连阿一都是「诶？真的假的啊？」地瞪圆眼睛了，加哈尔德则露出了苦笑，以为事件总算是结束了的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正在发愣中，但只有一个人除外——
「……计、计画成功！」
只有月一脸尴尬的，如同搞砸了又死不承认似的感觉，移开了视线。（音符：月已经完全幼年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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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不可能才对，但皇女特蕾希确实发动了“界限突破”
迸发的漆黑灵气像龙卷风一样，位于其中心的她脸上绽放出如恶魔新月（三日月）一般的笑容，这副迷人的美貌和大镰刀相相辅相成，简直就像是“堕落的恶役千金”一般。
与希亚惹人怜爱的容貌与美丽的淡青白色魔力作对比的话，总觉得她就像是挡在女主角面前的最终BOSS一样。
实际上，她身上充满的力量是惊人的。从释放出来的压力来看，确实能感到数倍规格的提升。另外，或许是错觉吧，总觉得金发钻头的数量在增加。甚至还可以看到它们在蠢蠢欲动。（十字：真就变成天元突破里的钻头了）
不管怎么说，这并非是虚有其表或者幻影之类的手段，从希亚那「姆嗯嗯」的警戒的表情来看也的确如此。
即使阿一用魔眼石来确认，也看不出她究竟使用了什么神器，看来真的是她自己发动的了。
「那么，我来了！希亚・哈乌利亚！快乐的延长战的准备好了吗！？」
「能否恕我拒绝呢？」
「哎，没干劲的人啊！但是，那样的地方也很棒得斯哇！」
「啊啊，果然是阿尔提娜系啊。语言不通啊」
面对毫不掩饰厌恶的表情的希亚，特蕾希带着狂喜的笑容，将大镰刀摆出了上段构架。（十字：镰刀上段构架可以参考仁王2里的异变镰上段）
「请务必接受，我这份灼热沸腾的热情！」
「这个，靠等级Ⅱ的话有点吃力啊……为什么啊，那些变态中总会有很多人是规格外的存在呢？」
希亚无视着对方发出了无奈叹气声，「哦--嚯、嚯、嚯、嚯」特蕾希发出了中二芬芳的大笑，在笑声达到最高潮时开始高速旋转镰刀。
如此一来，奔流涌动的漆黑魔力就逐渐集束与大镰刀上。
「嗯……这可不寻常啊。阿一君，不阻止她们没事么？」
比赛开始后到现在为止一直未曾开口，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战斗的鹫三，也许是感受到了超出寻常的威压吧，终于也提出了担心的询问。虎一和雾乃同样也放弃了兴高采烈地观战，将有些担心的目光望向了阿一。
阿一，不，包括月和香织、雫、提奥，还有爱子、缪、蕾米亚、莉莉亚娜，都歪着头说出「你到底在说什么啊？」这样子的话。
一拍之后，他们才想起来。
这么说来，鹫三他们没见过BUG兔模式的希亚啊。
在之前的过去再生中，遇到了当初残念兔子，在莱森也是一边哭一边拼命战斗，在北边山脉的对战和魔物的大军作战中也是和阿一他们也在一起，一路上看过来，还都是远远说不上BUG角色的程度的。
原来如此。那样的话，对上那种程度的对手多少抱有一些担忧也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连智一和熏子，以及昭子似乎也很担心的样子。
因此，阿一露出苦笑，只回答了一句。
「没关系。一会儿就明白了」
这样说着，并用视线朝着希亚和特蕾希的方向提醒着，鹫三他们也像被吸引一样重新看过去……
然后
「来吧！鏖杀的时间到了得斯哇！！」（十字：鏖杀，指的是不留活口俘虏的悉数歼灭，比如十香那把巨剑鏖杀公）
从头上高速旋转的大镰刀中，射出了无数的漆黑之刃。那些画着一个大大的弧线，一部分穿过了阿一他们的头上后又迂回过去。从左右和头上的飞过魔力刃之外，甚至还有从背后飞出的也一并袭向希亚。
本来这招就是为了将周围一切全方位切碎的技能吧。而能够控制如此规模的魔力刃形成牢笼的技巧也叫人瞠目结舌了。
说是这样子……
「呶嗯」
抬起脚，往下一跺。这瞬间身体进入了强化等级V的状态。
如同发生了地震般的强烈震颤袭击了帝城，地板上——毕竟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宝座之间，这里除了使用有着坚硬表面的矿石材料之外，还用上了钢铁板和受到冲击会自动展开的魔法屏障——如今则是出现了细密蛛网一样的开裂以及陨石坑，同时放射状的冲击波向四周爆发。
仅仅这样，蜂拥而至的漆黑魔力刃的大半就被消灭了，剩下的则被吹的朝着其他方向散去了。
姑且，刹那间从希亚那收到眼神示意的月，几乎同时防御住了对观众的冲击，尽管如此，包含帝国贵族的诸位在内，鹫三他们的眼睛都变成了一个小点。
但是，仅是这种程度还不足以让BUG兔被冠以诸多别名。（十字：关于希亚的别名详情参见之前的魔王&勇者篇后日谈1闲谈（尬聊）里的说法）
真正不讲理的，现在才要开始。
「啊哈哈。好好收下吧！这就是我的全力全开！斩首的时间到了得斯哇！——艾克赛斯哦哦哦哦哦！！」
在比魔力刃的全方位攻击的稍晚片刻，将冲击波斩断的特蕾希在希亚背后出现。看来，她确信希亚的话一定能接下刚才的那招，而自己则利用魔力之刃隐藏了身形。
与回过头来的希亚四目相交，特蕾希脸上露出愉快的狂喜之笑，但下手却丝毫没有犹豫。
通过凝聚压缩漆黑灵气的手段使得锋利度爆发性提高的大镰刀，向着希亚纤细的脖子一斩而去——
咔嚓。
怎的，竟是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大厅间回响。
顺带一提，此刻仿佛时间停止了一般。
「……这不该是人体能发出的声音才对啊」
一瞬间狂喜就消失了的特蕾希桑。看来是完全出乎预料，不，是远超出预想的意料之外。
现在，在这个瞬间也发出了叽哩叽哩嘎哩嘎哩这样的人体绝对不会发出的响声，看着希亚那受到自身最大最强斩击却完好无损的脖子，特蕾希的脸可笑不出来了。
这正是连最疯狂的战斗狂都能吹飞的BUG兔之所以为BUG兔的理由之一。
——希亚流变成魔法  nbsp;钢缠衣（气势防御）（十字：说白了就是武神境的拳罡护体，区区刚破境的玉璞兵修蝼蚁也想打破？这就很不自量力了）
将刀剑之流身外物舍弃，赤手空拳正面上啊！怎么……你害怕了？？
但是没关系！冲击的话能穿透所以是有效的哦！如此说着不讲理的话语。
鹫三他们的眼睛都像是搞笑漫画一样飞出来了。露出一副像是「竟然还有这种事！？」的表情。（十字：不管什么作品，山下江湖武把式首次见到真正山上巅峰强者都是这般表情。）
我明白了，这份感觉我终于明白了啊~。远远望了一眼阿一他们，希亚慢慢地握紧了拳头。
「热情、思想、理念、头脑、气度、优雅、勤勉——都足够了。但是，压倒性的“气势”不够啊！！」（十字：希亚这话并不是说笑，武夫问拳就得讲究个“我拳在天，身前无人”的气势。希亚这几句话的的确确有点武神境大宗师的内味了。）
总算回过神来的特蕾希开始重整身形，脸上表情抽搐着，尽管如此还是迅速地做出了应对。
从梦之谷间口袋里取出了指虎与锁链。（音符：欧派中间什么都能夹~）
那个链条上装有十个戒指，注入魔力的那一刹那就能在和希亚之间生成十层“圣绝”级别的壁障……
「所谓的“气势”，就是指这样子！欧————啦！！」
「太假了吧——嘎噗！？」
啪啪啪啪……只听得传来一连串爆裂的声响，希亚这一拳递出，竟视那十层壁障若无物，摧枯拉朽一般正面笔直一线只取特蕾希胸口。
打着旋飞出去的特蕾希，就这样撞到了玉座之间的柱子，然后又反弹撞到别的柱子上，接着再次反弹起来，简直就像是个弹弹球一样，最后一脸撞上某件价值不菲的宫廷摆设壶，才得以屁股朝前、平沙落雁的姿态停了下来。
痉挛着。哔库哔库地抽搐。
怎么看都是已经死了的样子……
不，像是费尽了最后的气力也仅只能转动一条胳膊。颤颤巍巍地，抓住自己另一条早已失去知觉的手臂抱了个拳……
「感、感谢…万分。漂亮的，决斗啊~得斯哇——嘎咕」
就像是不知哪来的武士似的，在一场生死已分的决斗结束后，说出发自肺腑的称赞和满足，最后“啪嗒”一声倒下嗝屁了。
不，你那边才是。你已经很努力了哟。每个人都忍不住在心中鼓掌称赞。（十字：能问“镰”于“挂”，虽死犹荣，虽死……犹荣！）
面对皇女的奋斗，作为面试官阿一也不禁笑了起来。
「及格了」
「什么啊」
「到底是什么啊！？」
不去在意加哈尔德“和善的目光”。莉莉亚娜公主的质问也充耳不闻。
这时，希亚慢慢收起了右拳直击架势的残心状态。（十字：残心状态，出招毙敌后以防敌人炸死偷袭的警戒状态。）
「虽说是个变态，不过嘛……品味还不错。」
用一只手轻轻梳理下兔耳。自信地微笑着的希亚帅气地一个转身。这股子熟悉的味道。和某卿何其相似啊！
看着那的身姿，目瞪口呆的鹫三他们缓过一口气来。八重樫家闪闪发亮，不，到处都是闪闪发亮的眼睛望向希亚，智一他们终于理解了何为bug兔的说法后陷入半笑不笑状态。
「欸、现在不是站着观望的时候哦！治疗！治疗！皇女大人！没事吧」
「说、说的是啊！香织，我来帮你！」
特蕾希的脸埋在壶的残骸和瓦砾之中，看着她的鲜血开始向四周渐渐扩散的情景，香织和雫慌张张地跑了过去。
「阿、阿一君！皇女大人没事吧！？你看，简直就像是被拖上岸的鱼一样，一抽一抽的——」
「啊，痉挛停止了……」
智一和熏子脸色刷的一下变白了。
「没关系。就算真死了，也能嘿呀嘿呀地复活过来的」
「对生命的认识太低了！有必要从伦理观中重新做人吗！？」
「死者苏生，就像方便食品一样简单啊……」（音符：我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死者苏生。）
有良知的大人们的常识如同被风化的砂子被一阵风吹光了。智一用，到底是怎么培养的啊，这个混蛋！这样的视线刺向愁和堇，这两人却各自移开视线嘴里还开始嘟嘟囔囔的。
侧耳倾听的话，「不是，嘛，既然是被幻想风格侵蚀的现实的话，那也只能复活了吧？游戏中死了都这样的，嗯」「游戏的话，用HP 1复活后才开始真正的胜负哦，嗯」之类的，就这样低语着像辩解的话。
所以说南云家啊！这群游戏脑！智一抱头说着。
内心的迷你智一说着：「已经可以了吧？接受了的话会变得轻松哦？」地露出了脸。无论如何，希望智一先生能在与内心的自己的战斗中获胜。（十字：这就是心魔了。）
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昭子焦急不安地来回望向沉入血海中的特蕾希和她的父亲加哈尔德，用手戳了戳爱子的肩膀。
「呐、呐，爱子。香织的话真可以治好吧？没关系吧？」
「嗯、嗯。没关系——」
「啊，灵魂飘出来了——」
「白崎同学。你那需要帮忙吗！？」
「小爱老师~拜托你了！」
“哒哒哒”地跑了过去的爱子在现场旁边“咚”地跳了起来。不假思索，她就「喝啊！」地像拳法达人一般有气势的声音打出一击杀。用泛着浅桃色光芒的手，像是排球扣杀似的将什么东西击落了。
这时，特蕾希的身体突然像虾一样抽搐了一下。
「……希亚，没有手下留情么？」
「不会吧，希亚，你哟……故意趁乱瞄准时机？」
「不、不可能！才没有因为是帝国的皇女就给我去死一次吧！我可没这么想的！」（音符：其实我觉得南云家的老婆们被阿一影响后都很腹黑....）
「……希亚姐姐……好可怕……」
「缪酱！？」
就在这四处嘈杂一片中，阿一把视线投向了加哈尔德。
「所以，皇帝。那个神器到底是什么？是帝国的秘宝还是什么？还有，为什么那个皇女能用“突破极限”呢？」
「真的，你的脸皮到底有多厚啊？」
加哈尔德目瞪口呆地叹了一口气。
「——“魔噬大镰艾克赛斯”这是初代皇帝在乌尔的湖底发现的神器」
「乌尔的湖底？」
「那个，陛下？如果是真的话，乌尔可是王国的领土所以王国才拥有所有权吧？」
「「渴望权利的腹黑公主闭嘴」」
「为什么异口同声啊！？话说回来，我可不是腹黑哦！」
根据正在向加哈尔德发出抗议的莉莉亚娜公主之前的说明，初代皇帝虽然是佣兵团的首领出生，但却能建国，正如所知道的那样，他是个巨大的野心家。
发现沉入乌尔湖底的艾克赛斯，据说是因为被其野心所吸引的偶然。
「传说乌尔湖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某个“尊贵的东西”。如果有去过那个地方的话，不是应该听过么？」
「啊。确实从“水妖精之宿”的店主那里听说过。旅馆的名字也是根据那个传说中来取的……啊，原来如此。初代皇帝，难道连那种传说都要寻求吗。就为了获得新的力量」
「哦。因为不知道是怎样的力量有什么用啊。不管怎么说，在他内心深处都在渴望能支配教会。」
「信仰心薄弱的血脉一族啊」
加哈尔德耸了耸肩膀。这个时候，特蕾希重新有了呼吸，一会就已经恢复到能说出「嗯～嗯啊～得斯哇~」和希亚一样坚固的句尾的程度了。
继续治疗的香织和给皇女做着膝枕雫，以及为防万一魂魄魔法时刻待机的爱子「哇，皇女大人，没事的地方也太少了吧？」像是吓了一跳般眨着眼睛望向希亚。
皇女大人，外表上看不出来，其实她全身都没有一处是完好的了。
话虽如此，因为已经开始恢复智一他们也放心地拍了拍胸口，月她们则从一开始就在听阿一与加哈尔德的对话。
「然后，就是。那个湖底好像有一个像小教会一样的废墟，那东西就和石板一起安放在那里」
「教会？石板？圣教教会也建在那样的地方吗？」
「不，样式明显不同。完全看不出是哪个时代的遗迹。最重要的是，石板上写的词句能让人确信」
——魔噬大镰艾克赛斯。献给神明的仇人。
「异端者。或者是……」
「顺便说一下，建国以来，除了初代以外，能熟练使用艾克赛斯的“使用者”的就只有特蕾希了」
「因为一旦触碰，即使分开后也会被强制吞噬魔力吗？」
「是啊，不愧是最高级别的炼成师。看一眼就明白了呢」
大镰刀这一本身作为武器而言就很难使用了。在此之上，还需要求足够的魔力量，不到万不得已自然不会去使用它了。
也就是说，得是持有像阿一这种级别的魔力量，或者——
「要战斗到死为止。战斗吧，战斗吧，继续吞噬魔力（敌人）吧」
「不愧是诅咒的武器啊。能感受到那东西的怨恨啊。果然，是解放者时代的遗物……不，也许，还在更遥远的过去。圣剑似乎早于解放者时代就存在了，或许就是这么古老的东西吧」
「……呜嗯。虽说只是冲着昏厥而手下留情的雷球，不过它确实是吞噬了我的魔法。」
月的目光像是被勾起了兴趣一样，看向了滚落在在特蕾希附近的艾克赛斯。
不知是否是听到了这番对话的缘故，即使离开了特蕾希的手，依旧能看到它身上缠绕着瘴气的样子，似乎还听到了它发出“哦哦哦”充满怨念的呻吟声。
正当这样思考时，那个漆黑的瘴气竟然一点点地伸展……稍微触碰了一下特蕾希的一只脚。紧接着，特蕾希突然“哔库”一下开始痉挛
「战、战斗吧～、更多的战斗吧～得斯哇～」
「皇、皇女大人！？这是怎么了……啊嘞！？魔力在渐渐流失！？」
「古战场不允许逃跑的~得斯哇」（音符：我才不打暗团，摸了摸了。）
「古战场是什么鬼！？皇女大人，请振作起来啊！」（十字：噗，莫非白米你也是骑空士！？）
「魔、魔力转让的魔法使快去喊！」
治疗现场好像很忙的样子。简直就像野战医院一样。
nbsp; 阿一指着特蕾希，看着加哈尔德。
「完全被诅咒了呢？」
「别在意。和平常的言行没什么不同」
「到底是怎么教育的啊」
「这就是没有教育的结果啊」
「教育果然是很重要的对吧。亲爱的？」
突然插入对话的蕾米亚妈妈用完美的笑容刺痛了阿一爸爸。啊？你说啥了？阿一只好装作没听见。（十字：总觉得后日谈里蕾米亚才是正妻，月就是个正妻（笑）罢了）
「接着，关于“极限突破”，当然并不是原本就有的。是后天获得的。好像是在那个神话决战中学会的。十有八九是与你分发的神器有关吧」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皇女能领会也很奇怪吧。那时，全人类战力应该全部“极限突破”了吧？难道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呢？」
「朕也这样认为所以调查了一下，的确只有特蕾希。……大概吧，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突破极限的状态下，用艾克赛斯来强化自身的力量。还有一点就是她当时没有接受白崎香织的治疗……朕是这么想的」
这事怎么回事？对于这样转过头询问的阿一他们，加哈尔德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就是一阵的脑壳疼。
「朕原本就没打算让她参加决战。既然皇太子和第二皇子去世了，无论从实力上还是继承权的顺序上来说，她都是下一代皇帝」
「确实。各国都把肩负下一代的孩子们留在了国家。我也是，当时让蓝迪尔和母上都去往帝国避难了」
nbsp; 加哈尔德当时也做好了在自身决战中死去的觉悟，对此，莉莉亚娜露出理解的表情点了点头，这是理所当然的判断。
「说起来，如果参加了神话决战的话，之前在城堡见面时不认识这很奇怪啊。回想了一下，当时在决战开始之前，有很多人与我会面……但其中并没有皇女来着啊？」
阿一的视线回转向了希亚和提奥。难道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接触过吗？等下。从特蕾希的性格来看，有可能是去希亚和哈乌利亚一族那里……
即使如此，那样的话说没有见过也很奇怪啊。
希亚和提奥果然也是摇了摇头。
「不，不记得有见过的说？」
「妾身自己就是最后汇合的一个啊」
「姑且，我当时还是总司令……我不记得有和她打过招呼。或者说，连决战后我都没见到她啊」（十字：这句话是莉莉亚娜说的，前后文都没提到莉莉……不过这里的我用的是“私”，然后提到了是总司令，当时就是莉莉。）
的确如此。加哈尔德点点头。
「那是因为，她无视朕的命令参加了决战，并且还擅自把重重封印在宝物库最深处的艾克赛斯拿了出去」
再者，那个时候，做宝物库警备的帝国兵的忠实的士兵们，一律受到了皇女的扣杀。（十字：扣杀就是阿一他们常做的对男性两腿之间进行暴击……想想都胯下一紧。）
毕竟，宝物所有权在皇帝身上，如此一来说是皇女也完全成了强盗。
当时，部分士兵忍着“儿子”的疼痛而颤抖着追上了特蕾希，听他们说特蕾西正打算把凡可以用于战斗的神器都一个个带出去，突然就从宝物库的最里面散发出了漆黑的灵气。
也就是说，艾克赛斯是与特蕾希的追求心相呼应……又或者是感觉到了“最终决战的时刻”……
虽然不知道实际情况，总之，因为是到那之前为止都没有自己释放出瘴气的艾克赛斯有动作了，所以在那些无法作为战斗力外出征的士兵们眼里，感受到了那是宿命之类的东西，已经没有阻止她的意思了。
「最后就连朕的变装用的神器也用了，毫无阻碍穿就过了大门，在那之后，那家伙为了不被强制送回本国，就一直藏着身形。毕竟就算隐藏了容貌，艾克塞斯也很显眼不是么。」
原来如此，不能在人前露面。当然谁都不记得了。
「为、为什么要做到那种地步？」
言外之意，明明是公主大人来着……这样的疑问来自有常识的薰子小姐。即使看了特蕾西的样子，似乎抱有“说起公主大人不该都是那样的么？”这种幻想不愿擦拭掉。
最初看到的，毕竟是外表有着“幻想世界中惹人怜爱的公主大人”的莉莉亚娜。不愧是能熟练使用笑容假面108式的腹黑公主。印象操作的很好。（十字：等等，这笑容假面108式是对应的魔王流骚扰108式么？真不愧是魔王的花嫁啊！）
然而，回答了薰子的疑问的并不是正打算开口的加哈尔德……
「已经决定了斯哇！一生一次（超特级）的大战！镌刻在人类史上的一场大决战！没有比不能参加这个更不幸的事情了啊！得斯哇！」
「诶、诶诶？」
回答的是特蕾希「复！活！！我又复！活！了！」被香织他们包围着还做出了仁王立。直到刚才为止还差点死了，不，明明已经普通的死过一次，那张脸倒不如说是开朗至极！
「白崎香织，其他两个人！太感谢了得斯哇！应该死了的拜亚斯兄长大人，在河的对面『来这边呀！你也来这边呀！』的邀请着让我厌烦了，明明都还在河边忙着给他丢石头的……嘛，之前的事就不去追究了斯哇！感谢我吧！」（十字：日本传说中比父母先死的孩子被视为不孝，要在三途河边堆石成塔，才能见到地藏王菩萨获得救赎成佛，不过巡视的小鬼将会故意把未完成的石塔推倒作为惩罚，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询，这里不过多赘述了。）
不，是感谢啊，还是想要被感谢啊，到底是哪一种啊。不过大家还是把想吐槽的话咽回了肚子里。
因为，明明做了濒死体验这样的事，可要是在这满是槽点的地方逐一吐槽的话对话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诶哆，姑且先问一下，真没关系么？主要是，脑子之类的。」
希亚听着这些满嘴跑火车便说出过分的话来。
也许是被希亚搭话了吧，特蕾希那兴高采烈的表情立马崩了。既不是一脸恍惚，也没有满脸兴奋。反倒像是过生日的少女一样可爱爽朗的笑容。因为她毫无疑问是个美女，所以此刻看起来还是极具魅力的。
「完全没问题哇。希亚・哈乌利亚，多亏了你，让我忧郁心情也变好了。那个啊，你们可以认为这种状态是……没错，就是所谓的“贤者模式”吧！我现在已经非常“贤者”了得斯哇！」
以阿一为首，男性阵营以整齐的动作集体望向远方的虚空。这种地方就让不懂世事的公主大人保持这样就行了……好像在说么着。
「是这样吗。如果可以的话，请一直保持这样好了」
「那是……“这样子的你最棒了”之类的么。呼呼，希亚・哈乌利亚的嘴还真甜得斯哇呢？」
「阿尔提娜脑的部分没有变的说……」
希亚快速躲到了提奥身后。变态就是变态。是变态的肉壁啊！如此说着。
为了把对话扳回正轨，阿一重新开始提问。
「所以呢，皇女。这真是你能突破极限的理由么？」
「嗯，是的。肯定正如陛下所说的吧」
说道：隐藏着身份参战，在决战中经历了极限状态并幸存下来之后的事。毕竟，在战场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挥舞着艾克赛斯的话，就不可能不显眼了，在疲惫不堪无法动弹的时候，很轻易地就被加哈尔德抓住了。
然后，当时经历了激战和强行使出“突破极限”，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的人类联合军，以后来恢复了魔力的香织和爱子为中心，接受了灵魂和身体两方面的治疗……
「真是的！只不过是稍微跳进了地狱最前线，陛下竟为此惩罚我 得斯哇！没常识！不讲理！孩子气！没教养！笨~蛋，笨~蛋得斯哇！」
「顺便说一下，虽说她从小就是个好战又不服输的家伙，但脑子飞走了这可是在哈乌利亚袭击事件之后」
加哈尔德用干涩的眼睛捕捉到了窜过提奥肩膀探出脸来的希亚。喀哧一声，希亚的脸缩了回去。兔耳什么都没听到~似乎如此说着。
「啊~换句话说，就是因受惩罚而没有治疗，是靠自己的力量从“极限突破”的衰弱状态中恢复的。之所以决战后没有见过面，也是因为立刻就被强制送回本国，在疗养中一直都动弹不得吧？」
「就是这样得斯哇，魔王大人！更何况，是这把艾克赛斯的话，在疗养中也会不由分说地吞噬魔力。恢复得比预计要慢上许多……每天得吃很多魔力恢复药的原因，肚子里一直晃晃荡荡的」
这孩子真是个吃货！特蕾西说着，狠狠地敲了下捡回来的艾克赛斯。
实际上，她似乎是随时都会死去的状态，全身断断续续的疼痛，以及被完全没有痊愈迹象的可怕倦怠感持续折磨了整整一个月的治疗时间，实在是极其壮烈了。一般人的话在肉体死亡之前肯定会发狂了，谁见了都会这么说的。
但是，特蕾希凭借着对哈乌利亚的憧憬和挑战心，跨跃了地狱般的生死境界，被吞噬的魔力量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调整了，最后在完全复活时，已经用自己的力量让“极限突破”觉醒了。
另外，好不容易神话决战都胜利了，却只有公主大人还在痛苦着……于是，以侍女为中心，周围看待加哈尔德的眼神都是“哔~”的冰冷感。
其实，加哈尔德经在过了三天之后，觉得作为惩罚也已经足够了，也不能再给庆祝胜利的气氛上泼冷水了，原本打算委托香织前来进行治疗的。
「是这家伙自己拒绝了啊。总觉得，如果克服了这个考验的话，会有什么觉醒的感觉，她这么说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真的觉醒了么？不仅是哈乌利亚的袭击吧，绝对是在那地狱般的一个月里，脑子才会变成了那样子的吧」
「无法否定啊」
这次换成希亚用“和善的眼神”刺向加哈尔德了。加哈尔德悄悄地移开了视线。
「是真的哦，我在复活后，第一时间就想着与希亚・哈乌利亚和魔王大人会一面的啊……可当我好不容易到了菲亚贝鲁根的时候，大家早就已经回归了得斯哇」
那个时候，如果连陛下的菲尔尼尔都能夺取的话就好了，真是太可惜了得斯哇！特蕾希瞪着自己的亲生父亲。
「原来如此，为了有一天重逢的挑战，迄今为止不断的在积累与锻炼啊」
「我也用锁镰……那个尺寸的大镰刀真不行啊。皇女大人，真让人饱眼福了啊」
虎一和鹫三，然后以雾乃轮流着送上由衷的称赞。
于是，终于有家长们以及其他人进入了特蕾希的视野中。咦？您是哪位？她微微歪着脑袋。
家长们一边浮现出苦笑，一边开始重新自我介绍。
「嘛！是这样啊！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特蕾希・Ｄ・荷鲁夏。能见到诸位绝对强者的家人们，这令我感到万分荣幸。」
立刻施了一个完美提裙屈膝礼的特蕾希，光看外表的话的确是货真价实的皇女大人。
原来如此，虽说（脑子）是已经飞走了，但“姑且”来说应该区分场合的时候还是能区分的。正如赫莉娜调查的那样！
诶，这货是谁啊？看见智一等人满脸如此神情的特蕾希，害羞地用一只手遮在了脸上。
「但是，既然是这样的话，最初的观光就让各位见到如此拙劣不堪的争斗真是丢脸了得斯哇」
「不不，刚才的称赞是真心的」
对鹫三的话，特蕾希展现出羞涩少女那样的脸来，但是，所说的内容却非常危险。
「但是，最终不但没能割下希亚・哈乌利亚的首级，不仅如此，连一点伤痕都没能造成，真为自己的不成熟而感到羞愧。下一次定要“嘶啪”地把脑袋砍下来得斯哇」
「在那之前就先把你的脖子拧断吧。的说」
嘛，好开心！像被告白的少女一般表情的特蕾希，果然还是特蕾希啊。
「即便如此，为了让和希亚・哈乌利亚的重逢成为最棒的重逢，我也踏上了武士修行之旅……」
你也是莉莉亚娜的“公主同伴”么，专门做些不该是公主去做的事……令人满脸抽筋的无语了。
「特、特蕾希大人，到底进行了怎样的旅行啊？」
「果然帝国人都怎么回事啊。至少，光是这个皇女不快点想办法的话……」
「……希亚，放弃吧。这个皇女已经太迟了。到死为止都会追着希亚的」
「不能去暗杀哟？你现在表情很邪恶哟，希亚。变成邪恶兔子了哦」
「……哈乌利亚是暗杀特化的种族，很有现实感的可怕啊」
听到关于哈乌利亚以及暗杀的对话，帝国贵族们一下子开始瑟瑟发抖了。看啊，这一手臂的鸡皮疙瘩……如此互相展示着手臂。
「结果，连大迷宫的攻略都做不到……虽然走到了莱森大迷宫最里面，但是都没能砍下最后的守护者的一手一脚来」
「「「「「！？」」」」」
阿一行所有人的视线一下子转向了阿一。阿一则漏出了「啊……」的声音。
「简直像魔王大人一样的攻击，以喷射着红色魔力来超速度移动……当时无论怎么挣扎都没有取胜的感觉。希亚・哈乌利亚攻克了那个吧？果然，我还是个不成熟者得斯哇！」
「不、不是，也不能那样说的？是吧，阿一先生？」
「是、是啊」
「这么说来，那个魔力光也和魔王大人一模一样……」
加哈尔德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似的快速将目光转向了阿一。大概是，「又是你啊！」这样说的。
但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超级米蕾迪Ｇ已经自爆了。今后是常规米蕾迪Ｇ担任守护者了。也就是说，已经结束了。时效啊时效！
阿一为了转移似乎快要找到真相的特蕾希的意识，同时，也为了逃避亲人们的“和善目光”，立刻安排了话题的转换。
「皇女！莱森大迷宫是解放者的领-袖-米蕾迪的试炼！不能那么简单的攻略是理所当然的！」
「！原来是这样的得斯哇！」
特蕾希桑，老实人啊。（十字：忽悠，接着忽悠，好好一……脑子不太好的皇女就这么忽悠成女仆了。）
「无需自卑！手段也很精彩！令人感动！」
「魔王、魔王大人亲自称赞！？光荣得斯哇！」
「因此，我有个提案……」
「？」
像是从亲人们的视线中嗖地逃出来一样，来到了特蕾希的旁边。
提奥「啊，这种情景我见过哟。和温莉那时候一样哟！」这样子说道，而莉莉亚娜则「真是的」地鼓起了腮帮子，脸像松鼠一样膨胀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背向大家偷偷摸摸谈论着什么的两个人……
「这样的话，那把艾克赛斯也能得到改良。而且，永久免费维护，品质由我保证」
「居、居然有这种好事！但是所谓的改良到底是……」
「考虑到能够切换炮击的模式，还有增加便携性的可变结构……还有就是……刀口会有像玫瑰的花瓣散落一样的机能怎么样？」
「什么啊！这是什么啊，多么“斯巴拉西”的选项！fashion！」
「做到极致的话，还能够利用炮击的反作用力进行高速移动、空中移动。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补给品。对魔导师来说……这是多破格的待遇了，能理解么？」
「但是……不能和希亚・哈乌利亚战斗了吧？」
「没那回事。不如说，以锻炼的名义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战斗机会！」
「成交。您就是我的主人了！」（十字：成交的原文是乗ったぁっ，颇有上贼船的意思……可惜中文表达不出意境来。）
看来是为了对付希亚的地狱兔耳，还是故意隔音，完全听不到他们说了些什么，总之，能看到两人满脸笑容地握了手，看来阿一的招揽计划算是成功了吧。
特蕾希的视线，只有一瞬间望着希亚舔了下舌头，这却让希亚的兔耳都倒竖了起来。
接着又面向了莉莉亚娜，不知为何露出了大姐姐般的温柔表情，看的莉莉亚娜的背脊上一阵恶寒。
帝国贵族的各位，战战兢兢地看着本国的皇女和魔王握手。不断用眼神向身为皇帝的加哈尔德「不觉得有点危险吗？皇女殿下和魔王在做什么交易哦！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哦！」如此地拼命申诉着。
nbsp;;nbsp;
nbsp;  nbsp; 这种心情加哈尔德其实也是一样的！
nbsp;  nbsp; 解除隔音后，他向带着友好笑容回来的阿一和特蕾希那边走去，额头浮起青筋提出了质问。莉莉亚娜则在边上为他加油鼓劲！
「喂，南云阿一！你们到底在说什么！那家伙，可是为了让朕自由——不对，是为了肩负帝国下一代的重要——」
「哦哦，手滑了——！」
「如您所愿，手滑了——得斯哇」
泄漏真心的加哈尔德的话语，被完全像主从一样默契发挥的两人给打断了。
再加上，“咻”的一声艾克赛斯横扫一闪。射出的魔力刃越过加哈尔德的头顶飞向背后。
“哈！”地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谁、谁来阻止——」
加哈尔德一边回头一边以拼命的样子对近卫骑士们下达命令，就在那个时候，漆黑的魔力刃已经将宝座后面的那张绣了帝国的徽章的红的垂幕，横断一文字地切开了。
接着，在落下垂幕的另一边看到的是——
「呃，这是什么画啊！」
「为什么，这样令人讨厌的画被装饰在宝座后面……」
「这、这就是帝国的艺术文化，对吗？」
「绝对的不是啊啊啊啊！！」
薰子、昭子以及智一的话，让加哈尔德全力的否定声在大厅中不断回响着。
帝国贵族们说：「明明再也不想看见的啊！」或者「梦里、总算不再出现在梦里了，又来了啊」或是「哦、喂！！近卫！警戒周边！没有哈乌利亚吧！？」像这样失去了理智。
没错，在那里装饰着像僵尸一样干瘪的人，正在折磨一个，兔耳像干瘪胡萝卜一般萎靡不振的，同样像僵尸一样干瘪的兔人族——这样一幅巨大的绘画，强烈反对歧视的主张从中迸发出来，非常充满爱心的绘画。
压迫感很厉害。确实，理智值好像正在减少。
「诶？为什么是楳○老师的画？」（十字：这画可以参见四格漫画《平凡日常成就世界最强》四十二话最后一页 楳○是指作者森MISAKI）
「恶、恶趣味啊……嗯，这么说来，有一段时期，阿一好像很喜欢作为绘画练习而一个劲地画……」
南云夫妇看犯人的眼神盯着儿子。做出回答的却是莉莉亚娜。
「是的，犯人就是阿一先生。最初，是未经授权就张贴在我们哈利希王国的王宫里的，但被我以速攻剥了下来，最后通过对话让哈乌利亚们贴到了这里」
某种意义上，是鬼啊……谁都在这么想。
「该死的，谁！有谁在吗！需要新的帷幕！快点啊！」
加哈尔德极力不让那副画进入视线，大声呼喊着。
但是，那种充满紧迫感、焦躁感的声音，却带来了更大的混乱。
在宝座之间外面等待的众人——只听到陛下的怒吼和战斗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因此聚集了很多士兵和臣下们——终于得到了许可，终于可以确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雪崩一般涌了进来——
「「「「「咿！？什么事！？」」」」」
在坏掉的宝座之间。显而易见的兔耳朵。再加上，全力展开的巨大而恐怖的绘画……
宝座之间陷入了混沌深渊，这已经不用多言了。
所以
「哟西。皇帝看起来好像很忙，趁现在就去别的地方观光吧」
是鬼啊……谁都在这么想。
「我来带路得斯哇！我知道的——咳哼。魔王大人，各位！」
明明应该是同一个帝国的人，却完全没有在意的样子，特蕾希开始意气风发的当起了导游。
虽然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首先，要从这片混乱中脱身就很困难了，月她们已经急急忙忙撤出了，接着愁他们大人组互相确认了下回头非常抱歉地看了下加哈尔德，果然还是急急忙忙从宝座之间撤了出去。
在这一行人的背后
「果然那家伙是恶魔啊！可恶！！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放弃当皇帝，拥抱自由啊——！」
与过去无可匹敌的加哈尔德那相差甚远的渗透着艰辛的呐喊声在空洞地回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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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
「哦！？」
在特蕾希的引导下，众人默默地离开了还能依稀听见地狱般哀嚎声的玉座之间。
众人在前往惨剧之初的派对会场（帝国贵族中一部分人是如此称呼的）的同时，还顺路参观了城内壮丽的建筑、内部的装潢、日用器具等，在这时突然传来了虽然年幼但是不乏锐利气质的声音。
仔细一看，长长走廊对面跑过来一个小小的人影……
「啊嘞？涅雅酱？为什么涅雅酱会出现在这里啊？」
没错，带着些许的焦急和无法掩饰的欢喜飞奔而来的人影，是哈乌利亚族的兔耳美少女涅雅·哈乌利亚（十一岁）。
深蓝色的中长发在风中轻轻飘舞，兔耳更是晃动的如同见着了主人而摇尾巴的小狗一样，不管怎么说，愁和堇垂涎三尺地盯着那可爱的身姿恨不得马上扑上去“吃掉”。
「什么，那是什么啊！那个可爱的生物！」
「看得见！我能看见特效了！闪闪发光的兔耳美少女的特效！」
愁立刻单膝而立。随即，和堇两个人用仿佛是阿一拔枪射击般流丽的动作取出了智能手机。堇还以愁的头为台座，架住智能手机。
刹那间，愁的手机发出了视频拍摄的声响，堇的手机里传来了咔嚓咔嚓的连续按快门声。
完美的分工。真正的默契。那是长年相伴的夫妇的羁绊与技巧。
当然，白崎夫妇&昭子桑也是看的目瞪口呆。
不过另一方面，虽然是毫不含糊的美少女，却身着宛如忍者般的黑色战斗装束以及用忍者跑模样的涅雅，实在令人残念。
「那么年轻却很有品位啊！」
「完全没有脚步声。好厉害的忍者跑！」
「那个年龄就有那么稳定的躯干了啊！」
如此，八重樫家的各位都向前去用眼睛饱餐一顿。对于固定的八重樫家单元剧，他们家女儿已经无话可说了。（音符：心疼雫酱）
不顾大家的关注，向着阿一他们面前“蹦”一声来个兔子跳的涅雅酱，以多余地华丽动作在空中优美地转了三圈，最后毫无意义地以一个有生气的英雄式着陆作为结束。
「“外杀的涅雅修塔特尔姆”，现在赶到您的身边！（指阿一）在您转移帝都时没能马上注意到，导致参见延误了，真是万分抱歉。恳请赐予我任何惩罚！..总之先脱掉吧！？还是去房间里呢——」
「总之先住口。行吧？」
「遵命！」
“被BOSS下命令了好开心～♪久违的说上话了真幸福～♪”的想法让人一目了然。欢欣的兔耳扑腾扑腾地摇动着，兔尾则啪嗒啪嗒地高速来回跳动着。
更别说，已经用非常期待的目光将手放在衣服了。毫不犹豫！
从一开始就给人强烈的印象，就这点来看真不愧是哈乌利亚。
「好了好了，涅雅酱。大家……不，虽然一部分人的眼睛在闪闪放光，但大体上还是很困惑的，请好好打招呼哦。不然的话，就要吃相当于等级6的拳头了哦？」
「请、请别这样真会死掉的。」
面对敬爱大姐的和善笑容和举起的拳头，涅雅酱吓得兔毛倒竖而变得老实起来。
「容我重新介绍，外杀的——」
「涅雅酱？」
「涅雅・哈乌利亚的说！　还请多多关照！」
兔耳倒下并折迭得扁扁的。从直立不动后，低头收腹打招呼。 希亚是绝对的。哈乌利亚之名的种种反应让愁他们如此想着。
「涅雅酱！　好久不见呐喏！」
「是的！大小姐！您看起来很健康比什么都好。您稍微长高了一些吗？对美貌精益求精，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呢。王国的废材王子的心情虽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不逊之极。要狩猎掉吗？」
口若悬河地流露出赞美和排除外敌的提案。身为敬爱BOSS的女儿缪自然也是值得涅雅献出生命的可爱对象。如此这般的献身精神已经确实的被表现出来了。
「每次见面时涅雅酱也会变得更可爱的喏！」
「那样的……诚惶诚恐万分荣幸！」
「还、还有不能狩猎兰迪尔哦！」
「……也就是说，要做到潜移默化？。这样？」
「唔姆！！涅雅酱你这家伙挺上道嘛！」（十字：缪越来越黑了…………感觉《后日谈》里每个人都开始角色崩坏了）
可不能让哈乌利亚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利啊！对着似乎想在考虑要去狩猎什么鬼怪一般的缪，莉莉亚娜公主不断用眼神提示着。
多亏如此，被缪酱诚恳说服的涅雅酱似乎把兰德尔王子暗杀计划恢复成了白纸。
「小姐，多么温柔啊。简直是天使啊！我明白了。我会适当地以心灵创伤的程度去恐吓的！」
「点到为止即可！」
「是！会点到为止的！」（音符：年轻人要讲武德。）
两个美少女手牵着手为重逢而高兴的情景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不能坦率地将心意传达给对方却又是很辛苦的。
莉莉亚娜：「太好了，是个妥当的处理手段……嗯？啊嘞？」，她很愕然地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妥不妥善的处理手段的问题。而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哈乌利亚的思考方式给毒害了！。
既然想得到缪，自然就会被这群兔子们盯上的蓝迪尔王子，他的恋爱之路别说是什么荆棘之途了，那简直是布满地雷区的超硬核模式。
对于少年王子恋爱之道的严酷，让父母们在心中默默为其流泪，同时也纷纷向涅雅自我介绍起来。
然后，愁和堇自报家门的瞬间
「B、BOBOBO、BOSS、SSS的双亲！？」
涅雅的兔耳吓了一跳，然后瞬间绷直了。
刚想这点，就急急忙忙开始整理仪容了。梳理着兔毛与头发，利索地整理了凌乱的衣服，在紧张的同时还一边发出「呜哼」的一声来提高气势。
「能、能见到两位真是万分荣幸的说！暗杀和谍报很擅长的说！保护身边人也很擅长的说！最近也在学习家务的说！虽然不是像大姐那样是脑子奇怪的超人，但在家庭、工作场所、战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现场都能起到作用的兔子的说！把自己的身和心都奉献给BOSS了！什么都能做！请永远的多多关照的说！」
怒涛般的宣告迸发出来。顺便着，若无其事地埋汰姐姐。
红扑扑的脸蛋、拼命的眼神、兔耳不断的跃动着。
原来如此。看到她那样子，不可能不知道涅雅酱的意图和期望。
「阿、阿一君，你这家伙居然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十字：奇怪啊，理论上来说，月平时的样子看起来也和涅雅差不多大啊，为何这里智一会有这种认知呢？）
智一的更生计划中，内容要素貌似正在不断增加啊。对于这样的智一，希亚目视远方开口说道。
「香织她爸爸桑。不是这样哦」
「啊？什么意思？」
「不仅仅是涅雅酱，哈乌利亚的女性阵营中仅有一个是例外，其他都在策划着只要逮着机会的话就与阿一先生制造既定事实的说。无论击溃多少次后都会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站起来，千方百计的……」（十字：例外的那个是拉娜，深渊卿的“正妻”）
「……嗯。哈乌利亚族太喜欢阿一了」
「好像是要取代希亚当前的地位一样哟。」
「直到回到地球前的时候，女性们，笑着聊天的时候背后还藏着刀呢。而且是，全员」
「是那个对吧，涂了很多麻药的小刀。还有，为了把我们全员都隔开，还在食物里加入了强力的泻药」
「为了保护阿一，打算阻止的哈乌利亚的男性阵容……变成了不忍直视的样子呢。如果敢阻拦的话，就算是家人还是族长都没差别的干掉，这种感觉」
「那是哪里的蛮族吗！？」
顺着希娅与月、提奥、香织、雫以及爱子述说回忆，智一以看着可怕的精神病的眼神望向了涅雅。
……乍看之下，她只是一个为了让心仪对象的家人接受而拼命努力的、健康可爱的女孩子。实在难以置信。
不过，那份充满狂气的爱（？）马上就会被证明了。
「喂，涅雅。适可而止。爸爸妈妈也不要一时兴起就把她真当儿媳妇了。太棒了，兔耳新娘增加了！扯淡啊！」（十字：此刻，魔王的内心一定涌现起了被肌肉兔子战力碾压的恐惧，其中心酸不足为外人道也。）
「BOSS，小女子不才，还请多——」
「闭嘴」
「遵命！！」
你再温柔一点嘛！就是就是！会对兔耳美少女严酷对待的儿子，我们可不记得有养过哦！外场（父母）很吵闹啊。
就因为如此这般，害的“为啥涅雅会在这里”的这个问题始终无法问出口来……
「捏～～雅～～啊！　你这个家伙！，我要宰了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竟敢，阻挠我第一个去参见BOSS！」
「普通来说这是致命的毒！没有解毒剂的话就真死了啊！kora！」
布满血丝眼睛、严重的出汗、无数的割伤、呕吐的痕迹、有点那啥漏出来的痕迹等等。
那样满身疮痍的哈乌利亚们（六人），从走廊深处传来了怨怼声。摇摇晃晃的，或者说像爬一样靠近的姿态，简直就像幽鬼一样。
看到这一幕，昭子桑发出「呜咿」的悲鸣声，薰子则意识都飞走了，八重樫家的各位都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临战状态。
看来他们变成这番不堪入目样子的原因是涅雅酱没跑了，因此她也被阿一他们的视线给盯上了。
然后，对着愁和堇还是笑嘻嘻地扭捏着看起来谦虚又努力，是个有点害羞的兔耳美少女！做着这样卖萌举止的涅雅酱……
「切，已经复活了吗。跟蟑螂一样」
用要吐出口水的样子说出那种话来。愁和堇当场僵直了。当然，智一他们也僵直了。
涅雅又快速回过头来。望向愁他们。那里并没有之前一瞬间黑道人物那样的凶相，只是个到处都带着可爱的笑容的美少女。
「看来需要打扫一下呢！稍微失礼一下了呢！」
说着，她从背后“刺啦”地抽出两把小太刀，如同疾风一般向同胞袭来。
走廊深处「大家！之前对不起了，去死吧！」或者「你才是啊」「往生去吧！」「无论是你也好，还是巴尔德菲尔德也罢，都没有对年长者表示敬意啊！」「训练的时间到了」的怒吼声，叮叮铛铛的击剑声，还有爆竹破裂的声音，走廊的陈设，以及窗户被粉碎的声音。
顺带一提，从各个地方还传来了「哈乌利亚又在胡闹了！」「谁来让他们住手！」「笨蛋啊！遇到天灾只能逃避啊！」「护住脑袋！」「退避！　退避！」「通知！哈乌利亚又在暴走中！附近的人请尽快避难！」这样的帝国方面的声音。
是心理作用吗。虽然有着焦躁和恐怖，但在这悲鸣声中能感受到一份“习惯”。
「所以呢，特蕾希。为什么那群笨蛋们会在这里？」
余波过不来哦，阿一斜眼看着月若无其事地展开壁垒，便向身边特蕾希询问。
「因为是大使得斯哇~」
特蕾希对眼前的这阵骚动很不以为意，只是耸了耸肩膀回答。
「啊啊，也就是对帝国的监视么」
「是的。决战后“誓约的项圈”被取下了。为了两个种族能平等交流。话虽如此，长年累月的价值观也不会那么简单地改变就是了」
万一的时候，为了尽快向同胞传达帝国的动向。
但是，在帝国和菲亚贝尔根的融合政策推进中，因为偷偷摸摸地进行情报活动的兔人族产生的疑神疑鬼。反而使得和平更远了。
于是，加哈尔德认方面认可了。公开的菲亚贝尔根情报收集机构——也就是说，制定了与皇室交换情报的“大使制度”。
因此，包括涅雅在内的七位哈乌利亚作为大使，似乎是特别认可了她们在帝城内的滞留和出入。
「这么说来，我们国家也曾有过一次跟卡姆先生的会谈呢。在视察了王国之后，得出了王国的话并不需要的结论」
「嘛，和帝国不同，王国离树海很远呢」
大概是支出与回报不尽人意吧，阿一认同地点了点头。
顺便一提，涅雅他们平时经常和特蕾希互相残杀——或者说是，进行着实战形式的锻炼。特蕾希的欲求没有随时爆发，某种程度上能被抑制住也是因为有涅雅他们作为对手的缘故。
闲话休提。
「嘛，关于大使制度，我觉得承认了这一点是正确的，不过……」
「大致能猜出来」
不难想象。鬼鬼祟祟蔓延的哈乌利亚。在视线的边缘，突然感觉看到了兔耳。就臣下的精神卫生方面，也只有承认了。
最重要的是，哈乌利亚不可能没采取什么强硬手段。
「诶诶，半夜把睡着的陛下叫起来，然后把床围起来进行协议的ＯＨＡＮＡＳＩ。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虽然是协议的ＯＨＡＮＡＳＩ结束后的事情……在房间角落里对着墙壁抱膝而坐的陛下的样子啥的」（十字：OHANASI，对话，有必要时物理形式的……之前出现过一次了。）
「加哈尔德……」
真可怜！应该对他再温柔一些么？这样，阿一不由得同情起他来了。
「加哈尔德陛下……不去看他的外表和气氛，是那种会被玩弄的角色吗？」
「反应貌似很有趣啊」
「是的，在少女漫中绝对无法成为主角的角色，但是却有着根深蒂固人气的类型。……呵呵，好像会成为很不错的资料呐」
大受欢迎的少女漫画家大老师的眼睛朝向了宝座之间。发现了非常有趣的猎物哦！她的眼神是如此说着一般。
「呐，阿一。还有和陛下说话的机会吗？」
阿一虽然想说“还是别这样了”，可在那之前特蕾希先一步来到堇面前并清楚地提出了建议。
「啊啦，堇大人。那么晚餐怎么样呢？不，您难得特意来访，或许是立餐派对比较好呢」（十字：立餐派对是指欧式贵族那种站着吃自助餐自由交流并可以邀请跳舞那种聚会，其实各种动画也挺常见的。）
「派对，是吗？」
「不会是那种很死板的啦。一般晚餐的话和远距离的人说话很困难吧？帝国方面也只有在宝座之间的各位和皇族，还有其他几个人。不用在意那些，可以在喜欢的时候和喜欢的人交流」
「但是，包括我在内参加派对的衣服……」
「当然，我们会为您准备的得斯哇。虽然不是定制的，但是尺寸和种类都很丰富，我想一定会有您喜欢的衣服存在得斯哇~」
堇的眼神是一副 既然这么说的话……稍、稍微有点兴趣哦 的样子看向阿一。
阿一又把视线转向智一他们。
在视野的边缘，有着摆出各种中二芬芳姿势一边咏唱着陈长的咒文——当然，因为无法使用魔法，实际上只是中二病嘴炮——一边还配合咒文使出了必杀技的哈乌利亚等人，当然会选择无视。
「怎么办？好像并非是什么华丽的活动，只是在帝国的城堡里，穿着正装的立餐派对也很有异世界的风情，我也觉得挺好的」
智一等人对阿一的提案面面相觑。
总觉得，貌似听到涅雅酱的声音说「用这招来分胜负吧！回転○舞六连！！」这样的喊声，但是大家会努力去无视。不，只有八重樫家突然把视线转了过去……直到被雫以「！？」的视线瞪上为止……（十字：我没查出这个“回転○舞六连”是出自哪里，你们说知道的楼下说一下吧。）
总之，好像没有其他可听取的意见。
「那么在游览完皇城和帝都之后，今晚在帝国吃晚饭——」
「房间也为您准备好了斯哇」
「拜托了」
「遵命！不对，是请多关照」
「那个，特蕾希殿下。您是下届皇帝候选人的第一位吧？这个认知，现在也没错吧？」
「哈啊，所以说莉莉亚娜公主啊。真是个让人困扰的孩子呢」
「这是什么意思啊！？」
莉莉亚娜一副无法接受的样子噗呲噗呲地抗议着，但特蕾希丝毫不在意，啪啪地两声拍手。
之后
「马上就来！」
走廊深处传来了回应。
没错，就是那条被化为凶暴兔子激战区的走廊，其深处。
可以看到的是，一位侍女跑了过来。那位侍女带着决死的表情在走廊的对面低下头冲刺滑步急停。然后用明显受过专业训练动作的沿着墙壁匍匐前进着。
玻璃碎片、哈乌利亚的苦无、忍具、砾石等物倾泻过程中前进的身影，简直就像是在战场上奔赴敌阵的士兵。
侍女总算穿过激战区，来到特蕾希面前优雅地行了一个礼。
「殿下。您有何吩咐？」
「准备好魔王大人一行的房间。今晚要举行立餐派对。之后需要为大家选择服装，所以也要做好准备。帝国方面的参加者是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以及皇族」
「明白了。那关于料理口味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特蕾希的视线看向了阿一。阿一稍微思考了一下
「既然好不容易来一次，就想吃些地道的帝国料理吧。如果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料理的话会很开心。比起豪华而言，更想享受帝国的味道」
「是啊」
「知道了。会传达给厨师长的」
再次优雅地行了一个礼。侍女转过身去，用双手拍了拍脸颊，「加油啊我，加油！！我至今为止干得很好！我是个能干的侍女！」如此鼓舞着自己。提起干劲，再次匍匐前进穿过了激战区。
成功穿越后，她被在对面等待着的同事们紧紧抱住，被她们拍着肩膀称赞其能干，最后为了各自继续完成自己的职务她们一起离开了。
「真优秀啊」
「是我的直属哦得斯哇~。虽然是侍女，但也是我的近卫。都是我亲自锻炼出来的部队得斯哇」
「哦~」
「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跟·着·去·的·得·斯·哇！」
「太棒了。」
「……我再也不吐槽了。对，我什么都不再说了」
莉莉亚娜的视线投向了远方的虚空中。
智一他们也想起了赫莉娜，「异世界的侍女这个职业，是个若非优秀人才便做不来的厉害职业啊……」这样说着，脸上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妙表情。
只有南云夫妇露出满是疑惑的表情「欸？管家和侍女是能够变身成超人的吧？」「秋叶的女仆们也能用橄榄球技术穿越那篇激战区」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不过毕竟是南云夫妇所以没办法。
就在这个时间点。
「赢了了了了了了！！」
「涅雅酱真厉害的喏！好帅啊的喏！」
那是震天动地的胜利呐喊和缪兴奋的鼓掌声。
看来，哈乌利亚的迷之斗争已经结束了。践踏在重迭着倒下的哈乌利亚们身上的，是遍体鳞伤的涅雅，尽管如此她仍是勇猛地举起双手摆出了象征胜利的姿势。
「哼，不愧是涅雅修塔特尔姆。只属于我的对手啊得斯哇！」
「对手什么的，欸？真的吗？那家伙，有这么强吗？」
「虽说没有界限突破……但就算用上了艾克赛斯强化也才勉强保持一个势均力敌。毕竟是兔人族故此无法吃到魔力，对方手段也很丰富多彩。气息流转更像幽灵一般，比什么都难缠。攻击又经常落空。而在这期间，这边经常就会因为受到许许多多的小伤而不断积累伤势了。」
「涅、涅雅酱，曾几何时到这种地步了……呜，是认真的吧？这么想待在阿一先生身边啊……」
希亚战栗着。在实际的战斗后，自然对特蕾希的实力确实有所了解了。而能让那个特蕾希说出是势均力敌……
重要的是，她才十一岁。
而且，比起从小就在最高级环境里接受着英才教育的特蕾希，而涅雅在斗争中觉醒以来所花时间可谓极少。
涅雅背朝着尸山血海（亲人）向这边走来。以有凌厉的动作甩出小太刀上的血污，咻咻咻地地在手上飞速旋转，快的仿佛能切断风一般，最后帅气地纳刀归鞘，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堪称艺术。
看到阿一，呼呐~地脸上立刻浮现出可爱的笑容
「BOSS！我赢了♪」
表扬我，表扬我！跳动着兔耳是如此述说着。
在她的脸颊上，还溅着自己亲人的鲜血。
「哦、噢哦。努力过了，呐？」
「嗯♪」
让魔王吓一跳的兔子小姐。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原来如此，确实是希娅的亲人啊。视线集中在希娅身上。真的呢，哈乌利亚怎么也没救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此的感觉。
「请、请不要看我啊……」
兔耳蔫了。希娅双手拉着兔耳的前端垂到自己面前，然后遮住了脸。（十字：雫：马尾防御！希亚：兔耳防御！月：我……抱头蹲防！）
另一方面、
「库啊，真令我感到心潮澎湃了啊~得斯哇！」
「缪也想变成像涅雅酱那样喏！」
「啊啦啊啦，缪真是的……妈妈我啊，好像在缪的情操教育上感到挫败了……」
特蕾希从好不容易的贤者模式又回到了狂战士的状态，而看着开始了影子拳击的缪的蕾米亚妈妈则露出了空洞的表情。
看着笑眯眯的涅雅，月她们也都是满脸微妙的表情
「总之，涅雅。你也要一起来陪着观光么？」
「请务必带上我！」
虽然帝国的各位表现的战战兢兢，但果然还是以习惯了的样子开始收拾残局&搬运治疗哈乌利亚他们。阿一催促着亲人们再次出发，以免妨碍他们工作。
就这样，大家一起前往惨剧的原派对会场，路途上缪与涅雅在谈论着战斗技巧之类的……话题。
「哼嗯。果然还是从哈乌利亚里选一个放进来吧……」
如果偏袒谁的话之后似乎会很烦人的。但是，如果适当地传播消息的话，他们就会自己竞争和选拔吧。阿一边这么想着，边在赫莉娜的报告里加上了这一条。
在阿一旁边并排走着的月，用看透一切的“和善眼神”瞪向他
「……阿一。你知道蛊毒这种东西吗？」
「！？」
毕竟是最强的魔法使，自然对地球的神秘现象和各种传说也颇有兴趣。所以，咒术之类的东西也都学习完了。
当然，身为宅男的阿一也不可能不知道。
「啊嘞？我啊，难道是对哈乌利亚做了相当过分的事么？」
「事到如今了才发觉！？」
希娅的叫声在四周回荡着。
不仅如此，希亚还想到了那些敬爱BOSS到无可救药的哈乌利亚们，其中有这么一部分人，已经变成了即使被抛掷出去或被扔出去，也不会说爱我的奇妙生物种。




◎35托塔斯旅行记27 皇族可能已经不行了
『没关系的。撒，请让心情放松下来吧』
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温柔的声音。
充满慈爱的语言。在温柔的气氛中绽放着天使般的微笑。
『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哦』
强烈的恐怖和愤怒，在自尊心被粉碎后仍旧在熏烤着人们的心灵。被囚禁在负面感情中的人们，接连露出了恍惚的神情。
『请相信吧』
美丽的银羽在飞舞。光从其背后洒下。世间充满了光芒，我们如今，感受到了神的慈爱……
『是的，请相信吧』
啊，为什么对祖国如今的变化而感到厌恶呢。
为什么，会对作为原因的那个男人抱有各种邪恶的感情呢。
我们真是羞愧。
变化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
因为，看啊。可以如此近距离感受到神的存在啊。
所以，所以！
『如果是阿一君的话！请去相信吧！』
『『『『哦哦哦，我等的使徒大人啊！我们全心信仰着南云阿一大人！』』』』 （音符：传教现场.....）
正如香织大人所说的！信仰南云阿一大人吧！
『阿一君的所作所为是不会有错的！如果说阿一君说需要黑色的话，那就会被染成黑色！大家一起来染吧！那样才是美好的世界！』
『『『『为了阿一大人而去染吧！！将这美好的世界！！』』』』
『相信阿一君吧！信者会得救赎！』
『『『『相阿一大人就能得救赎！！』』』』
『不如说，相信即是义务！明白么？是义务哦！』
『『『『是的！我们会全心全意信仰阿一大人的！』』』』
『阿一君，万岁！』
『『『『阿一大人，万岁！！万岁！！万岁！！』』』』
『阿一君，喜欢！』
『『『『阿一大人、喜欢！！喜欢！！喜欢！！』』』』
十分突然的，呕哦哦哦哦～～～的响起了一阵呕吐的声音。
终于，被眼前的异常景象夺走的意识的众人终于恢复了正常，人们转移了视线。
在视线的尽头，有着阿一以四肢爬行的状态吐出闪闪发光彩虹色东西的身姿。
呈现彩虹色大概是月瞬间使用幻术的效果吧。她就跪坐在边上，用手在阿一的背后咔哒咔哒地拍着让他好让他缓和一些。
这也难怪。
因为，正在重复念叨着喜欢喜欢最喜欢的人都是些脂肪过多的油腻大叔。
希亚指着过去影像中的那个神棍般的元凶，然后浮现出了思考停止似的透明笑容。
「看清楚哦，大家。很可怕吧？那个，可是香织桑哦？」
「那种糟糕的新兴宗教的教主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
「爸爸！？」
“唰”地移开视线的智一爸爸大叫道。
这是在皇帝演讲用的帝城阳台上，看过了奴隶解放宣言时的影像之后的事。
香织以“使徒模式”神气活现地登场，让银羽如同天堂赐福般舞动的样子，简直是神话的一页。（※因为是在张开结界的基础上举办的放映会，所以帝都人民是看不到的。）
智一的狂喜乱舞自不必说，薰子的脸也变得通红，看到这个属于女儿的盛大舞台（？）涌现的欢呼之声。
爱女被帝都的人们以敬畏和憧憬视线仰望着。并且是在有些令人害羞，却又凛然的气氛之下，即便如此仍是因羞耻的情绪染红了脸颊。
真是又自豪又可爱。有这种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基本上，不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还是不利的事，基本上都以捏造出神的旨意来应对，利用过度的演出与他人的从众心理来进行煽动，之后的具体措施就是以皇族的性命为盾牌进行“要挟”这种极其恶劣的内幕。于是乎，所有人一齐用看待魔鬼般的目光望向了阿一导演。
没有听说过这一出啊，虽然可以这么来着。
但，这是……
过去影像的再生，甚至把演讲结束后多余的部分（指香织的部分）也播放了出来。
是的，实际在当时，在阳台联通的另一间休息室的房间里，有一部分帝国贵族对阿一破口大骂恶言相向。
从兴国至今的国家的存在形式和价值观将被颠覆。加上将会失去既得利益的不安与不满，一想到祖国的将来，所谓“爱国之士”就会开始牢骚不断，胡言乱语了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实质上，能否设法改变情况。在奴隶解放之外的找到一条出路什么的。
虽说当时是在“密谋”了……
但，运气不好，被香织桑注意到了呢。
一群蠢货。不过好歹也算是在努力了。
所以，心地善良的香织并没有诉诸于暴力，而是说服了他们。
利用使徒立场全开绝不允许有人逃走的方式来进行说服。
大家并没有错。但是，稍微改变一下想法吧？这样重复着肯定与思考诱导。
最后，将阿一之好深深地植入了他们心中。
如此，就变成了看到的那个样子。
「……嗯。香织的话，当时，就想着怎么突然不见了，原来是去做这事了啊。」
「贵族的大叔们，从途中开始眼睛就轱辘轱辘转起来了呢……」
「嘛，像那种毫不停歇的浪潮般的思想冲击。再与使徒的美貌和那种无端庄严的气氛结合在一起的话，除了像我这样已经习惯了的人之外即使被洗脑了也不奇怪」
「真是令人讨厌的习惯了呢，雫……」
对于莉莉亚娜投来的交织着同情与惊讶的视线，雫一下子移开了视线。
提奥「怎么说呢……」一边表情抽搐一边嘟囔着。
「从妾身的角度来说哟，香织笑着锁上门的动作虽然很普通却很恐怖呐……」
「啊，那个，我也正想说呢。用手往后反锁门的动作，给人一种奇妙的熟练感……」
爱子说着打了个寒噤。
在影像中，香织似乎是悄无声息地潜入了集结成“阿一否定派”的贵族大叔们的房间里。
虽说为了今后的商谈大家看起来很忙，但阿一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而离开的举动也实在有点幽灵那味儿了。
但，最重要的是，使徒大人突然来到房间，面对惊讶的贵族大叔们，她带着一脸“和善的笑容”，用手向后紧紧反锁上了门。
任谁都会感觉到比某英国绅士的特工说出「不知礼，无以立也」要更为可怕的东西。（十字：电影《王牌特工》里的名场面，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第一部不错，第二部就狗尾续貂了。）
「畑山老师，香织酱的那个大概是遗传自母亲吧」
「欸？」
雾乃妈妈好像知道什么内幕。
「是用来对付和智一君关系不错的女生的呢。很久以前」
「监、监禁？――不对，是在密室谈话对吗？」
「爱子，你已经被拐沟里去了哦」
昭子妈妈准确犀利地吐槽着。
「不仅如此，对智一君的传教也是」
「传教！？」
「“光扫除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如果把恋爱感情变成崇拜的话，就不会再随便接近，而是会好好工作——咳哼，会成为协助你的士兵——咳哼，会成为好朋友的哦”她当时这么说的。因为很可怕，所以一句一句地记着呢。」
「真可怕！」
「在大学时代那个时候、几乎成了新兴宗教的教祖一样……」
「惊人相似的母女！！」
爱子也有准确犀利的吐槽。惊人相似的母女。
话虽如此，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熏子那边。
嘴里念叨着「骗人的，骗人的……我的天使是天使，所以不可能是那样的教主。不知不觉间信徒就会围满了外边了，啊啊啊，我的头！」的智一桑好像是想起自己的心理创伤似的蹲在地上，熏子是从心底里感到担心并且在照顾着他。
但是……
是错觉吗。
熏子同时也对「看到了可怕的东西……」而受挫的阿一进行照顾，一边还在和月互怼的女儿送去了视线——
不愧是我的女儿！太棒了！
像是在称赞呢……
「姆。恋慕之情与崇拜么……对哈乌利亚的女人也能使用吗？本来就很崇拜BOSS……不，在换成别的感情这一点上会有效吗……」
「KORA！， ！不能有那么可怕想法哦！」
「哈啊！？万分抱歉，义母大人！涅雅真是个坏孩子啊！我会深刻反省的！」
「像是画板上画出来的微笑呢……涅雅酱，实际上是不是有双重人格啊？」
「如果义父大人希望的话，三重和四重都会努力的！」
「不用努力也可以哦！总觉得努力的方向变奇怪了啊！？」
虽然涅雅在不稳定与坦率的美少女形象之间切换的反差也很可怕，但总之这边先交给堇和愁吧，阿一转向了特蕾希皇女并要了一杯水。
「特蕾希！那些油腻大叔们，现在怎样了！？」
「请您放心。已经不在帝都了。因为他们需要反回自己的领地」
特蕾希说，他们本来就跟奴隶商们一个鼻孔出气，即是对待帝国人相当恶劣的纯粹的歧视主义者。
因此，在皇帝的败北宣言之后的处理中，是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会在暗中进行活动的。
从一开始就打算根据情况对他们加以排除。由于此事关乎到了皇族的性命，所以在那方面没有宽恕的余地。
「但，在后来的会议中暗地里确认了对方的内心，结果配合的让人恶心……」
「原来如此。就那么回到领地了吗」
「有在进行监视的，得斯哇。平常来看他们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但是，现在我理解了。是香织大人负责处理完毕了呢」
「请不要说是处理！我只是说服了他们而已！」
「香织，那个叫ＯＨＡＮＡＳＨＩ（“交谈”）的吗？」
看到阿一投来疲惫的目光，香织的视线逃走了。
在那之前「没关系，没关系的，亲爱的，什么都不需要担心哦」在丈夫耳边喃喃细语的母亲和「不需要担心，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这样目光呆滞的嘟囔着的父亲。
真是的，眼睛已经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了！总之，缪酱，请给姐姐一个微笑吧！
缪，眼睛！不能看哦！
妈妈！？
蕾米娅桑！？
看着这样的对话，月一边展示着不给高级地毯带来任何影响而烧却处理阿一呕吐物的高水准“无用”正妻技，一边不经意地耸了耸肩。
「……真是的。就因为这样，才说真正的病娇不行啊。擅自传教或制造派别之类的，真是个危险的人物呢。」
「月桑，“阿一赞歌”、“阿一圣诗”、“阿一事典wiki”之类的东西，你敢说你没有以实用、保存用、传教用为目的来制作过么？」
「………………希亚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称赞阿一吧！一切都是为了阿一！在这一点上，月大人和香织桑的思想和信仰完全一致呢。
这一点是关系好到吵架就是证据，但本人们却没有自觉。（十字：坐等阿一圣教一分为三，普世阿一圣教、东正阿一圣教、伊斯阿一圣教……回头再来个只崇拜缪的新阿一教，妥妥的。）
「所以呢，吾主——魔王大人。之后怎么安排？去帝都么？」
已经化为混沌的场所，随着特蕾希“啪啪”两声击掌而有所改变了。
以压力为名的战斗欲被释放后的贤者模式皇女，真的就是个普通的女人。宝座之间爆发的狂态就像扯淡一般。
「是啊。我个人倒是很想看看哈乌利亚捕获皇族的场景，但是……」
「我倒是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的丢脸的地方呢」
面对表情苦涩的特蕾希，希亚突然从阿一的肩上探出脸来询问。
「顺便一提，皇女桑是怎么被抓的？」
「嘛，希亚·哈乌利亚。这么称呼就不符合你我之间的关系了哦。请叫我“爱的honey~”就好了？」
「梦话睡着了再说的说！」
怎么样都好啦，快说明一下吧，皇女。特蕾希虽然看起来显得有些寂寞，但还是做出了说明……
说来就是，在为莉莉亚娜即将成为拜亚斯原皇太子的东西而很感到生气，就这么在自己房间里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时候，房间好像被人注入了有强催眠作用的气体。
「我们这些皇族几乎没有什么家族之情。只有弱肉强食得斯哇。」
「杀气腾腾啊……」
「诶诶。所以，就算只有通过决斗才能确定宝座的主人，这点不会改变，但也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权力斗争平时就一直存在着。」
「那么，这话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如果是自己的房间的话，无论是物理上还是魔法上都是极其坚固的。」
如此，特蕾希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微笑着看向了阿一
「真没想到墙上被掏出了一个能够用来注入气体洞啊。如果不是绝代的炼成师的话应该是绝不可能的，对吧？」
「居然有这种事啊……哈乌利亚那帮家伙，真是好可怕啊」
「阿一先生……」
毫不犹豫地且目的鲜明地甩锅。希亚那“和善的目光”异常扎人。（十字：希亚的目光大概是：∩●x●∩）
「嘛，尽管如此我还是用短剑刺进了手臂，好不容易保持住了意识……」
「……能在吸了那个气体之后居然能维持清醒吗？你啊，真是人类吗？」
亲眼见到丈夫与哈乌利亚们微笑着制定邪恶诡计的月如此吐槽着。能够断言的是，睡眠气体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根据“误爆，不小心手滑了”为名的实验状况来看，即便是有着作弊级抗性的某勇者也在瞬间睡成了死猪。
「这个称赞不能坦然接受啊。为了保持意识便已经竭尽全力了，之后也没能和踏进来的哈乌利亚他们正面战斗呢」
「不，还能稍微战斗一下的时候就很不普通了」
这次是雫的吐槽。在说话的时候其他人似乎也恢复了冷静，因此众人进入了聆听这边对话的状态。
对此耸了耸肩膀，特蕾希道「我带你们去看看吧。那个因摘下誓约的项链而发狂死掉的托雷克皇兄当时被关押的那个大厅」说着，便开始向着某处引导。
「那可根本不能说是战斗啊。那些冲进房间里的哈乌利亚们，当知道我还能站起来就绝不靠近了，直接使用吹箭攻击的哦？就那种涂了很多麻药的玩意」
我啊，当时有种变成刺猬了的感觉呢，特蕾希不知为何非常开心地说着。简直就像是那种在说和朋友一起时的美好回忆般的语气。
哈乌利亚也确实像哈乌利亚般的战栗了。看到全身被将近三十支麻痹箭刺中了，还在呼哧呼哧地喘气并且战意满满皇女。
「哈。这么说来，当时联络组也确实有说过。有个仁王立般站着晕过去的皇女，真的被吓了一跳」
「弁庆一般呢」
涅雅那「原来是你啊！」的眼神，因为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心境，所有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感。
「那场彻底、合理、冷静而透彻的战斗……呼呼，现在想起来也会让人陶醉其中呢。明明只要在靠近一点就能至少刺伤一个。嗯，果然哈乌利亚各有各的战术呢，真是太棒了！」
「月！提奥！」
「……嗯！」
「知道哟！」
两个人使用的精神镇静的魂魄魔法消散后。几乎要解除贤者模式的特蕾希那狂暴的灵魂也被安抚了。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特蕾希终于带着大家抵达了目的地。
这个地方的确像是皇族在茶会上使用的大厅。
然后就在正要打开那扇门时……不经意间听到了传来的声音。
「快、必须快点避难。魔王一行居然来这里了……发生的太突然了！」
「殿下，请快点！他们现在应该在正面露台那边，趁现在逃出帝都吧！如果逃到边境伯那里的话，一定就没问题了！」
「呜~怎么会这样啊。哈乌利亚堂堂正正地在城内徘徊，特蕾希姐姐大人也变的奇怪了……」
「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难道你想去参加立餐派对吗！」
「去了的话就死定了啊，母上大人！」
「我也是啊！所以，现在要专心于逃跑！」
「是！」
从走廊拐角处传来的声音，像是一个年幼的女孩和她的母亲。而且，还有像是侍女的声音。
就好像现在的帝城正在遭到袭击，拼命的想要逃脱一样的紧迫感传来了。
阿一等人面面相觑。
「哎呀，好像艾莉儿和亚曼德拉大人正在过来的样子」
好像特蕾希刚一开口，对方就立刻听见了似的。啪嗒啪嗒地脚步声变快了起来。
然后、
「特蕾希姐姐大人！我——」
从拐角处跳出来的，是一个银发碧眼的、大约七、八岁左右的很可爱的女孩子。满是褶皱花边的小礼服，圆溜溜的大眼睛。真是如同绘画中的“公主”一般。
那个小公主，好像时听到了特蕾希的声音就全力冲刺过来了。虽然有些喘息，但还是像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希望般看着特蕾希……
然后她注意到了。
小小的兔子耳朵和大大的兔子耳朵。
视线对上了，哈乌利亚的两人。原本就很大的眼睛，就这样睁的更大了。
那简直就像看到了绝对不能去看的绝望一样，或者说，直接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势力对峙着一样，如此一般。
一拍。
希亚和涅雅微微侧歪下脑袋——
「不、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帝城之内，迸发出了惨叫。倒不如说，这是让阿一他们都吓一跳的令人惊惧的悲鸣。
才刚一想，小公主可爱的眼睛就突然翻了起来。成为完全的白眼了。
然后，就这样直挺挺地向正后方倒了下去。
「不，该害怕的是这边吧！？」
连同意希亚话的时间都没有。
「艾莉儿！到底怎么了——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是位美丽非凡，一眼就知道是高贵万分的妇人，如今发出了无法想象是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的悲鸣，翻着白眼。然后倒下了。
「请稍等！前面很可能出现危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连追过来的侍女也一样，露出了白眼倒下了
一阵冷风从虚空中吹过。
家长们自不必说，在过分的事态下连阿一他们都僵直了。甚至于就连缪，都开始害怕了。
因为，这实在太厉害了。这场景。
如果比喻那种可怕的话，就是那个吧。
就像是看了某个诅咒的录像，然后目睹了从电视里爬出来的那个人的被害者们被发现时的表情。
美幼女和美女的脸，在恐怖和苦闷中扭曲着。正因为长相很好，所以看起来更加凄惨。
「这是我最小的妹妹艾莉儿和她的母上，以及专属的侍女。之前我说“几乎没有家人的感情”吧，但她们是其中少数的例外。这让我也很是羡慕」
特蕾希冷静至极的声音，在当下的场面下真的是十分感谢。
正如刚才希亚所说的「倒不如说，这边更害怕啊。突如其来的恐怖片场景」这样子的状态。
「顺便说一下，她们当时也出席了派对。估计是因为看到了皇兄和熟人们的脑袋碰碰地的飞上天的情景吧。在那以后，母女俩就完全不出自己的房间了……大概是不喜欢吵闹场合了吧？」
不，不是那个问题吧。这是造成心灵创伤了吧。阿一他们就这样接受着。
自然而然地，视线转向了触发心灵创伤的核心。
是的，那就是希亚和涅雅的兔耳。
亲人们的视线，好痛……
所以、
「大家请看哦。是很可怕的东西吧？啊嘞，我的家人是元凶哦？」
希亚试着萌混过关，把这一切当做搞笑段子糊弄过去。
可惜，她耸着肩膀挂上人畜无害微笑的脸庞，很快便开始抽搐起来。
「喂！从刚才开始怎么了！好吵啊！」
「稍微等下，哥哥大人！你没有听到尖叫吗！？可能有危险的所以请先不要打开啊！」
大厅的门打开了，二十岁左右的银发帅哥青年和十来岁的金发碧眼的美少女出现在他们面前，直接与希亚对视上了。视线一下子往上飘去，最后直接看到了兔子耳朵。就这时候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尖叫着然后露出白眼并昏厥。然而，像女孩子一样的悲鸣是青年，像大叔一样的悲鸣是美少女。
「这是弟弟的汉德拉和妹妹的麦雅拉得斯哇」
汉德拉是在拜亚斯和托雷克去世的现在最年长的皇子，时刻准备着踢掉特蕾希，并打算夺回曾经强大帝国的野心家弟弟，以及贪图享乐的狡猾妹妹。
就在收到这样的说明的时候
「艾莉儿大人！　亚曼德拉大人！　马车的准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汉德拉大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噫噫噫噫噫噫噫噫噫噫噫！？」
「哈、哈、哈乌利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因为听到骚动而一个接一个的赶来的侍女、佣人、士兵们不断的发出悲鸣并翻着白眼。
走廊逐渐的被越来越多的发狂者们所掩埋……
能够保持正常的机能的好像只有特蕾西的专属队伍。其他皇族的专属队伍，大概平时都为了避免和哈乌利亚的大使们接触而拼命努力着。就像是从进入宇宙飞船中的外星人手中逃走的船员一样。（十字：没错，就是异形梗了）
那样的悲鸣和恐怖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在帝城之内传播开来，这理所当然是一场大骚动。
看来已经不需要举办什么捕获皇族场面的放映会了。仅仅因为皇子们翻白眼这一结果，大家就都已经看饱了。
「在帝城留下的爪痕，比想象中还要深啊……」
「诚惶诚恐」
「涅雅酱，这大概不是在表扬吧」
进行着这样的话，阿一等人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现场。
（注：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阅读。关于下次更新日期，我想还不能确定。我会像这次一样抽出时间来写的，真是万分抱歉，如果您能够耐心等待的话就太好了！。请多多关照！——白米良）


◎36正月特別企画4 魔王与勇者（与卿）的宴会
又是一次新年的到来，在此祝贺各位新年快乐
虽说是和正月毫无关系，且没啥意义的闲谈，但如果能够用来度过新年假期的悠闲时光的话就太好了。
话说在某间著名快餐店中。
在面向大街这一侧的靠窗长吧台上，有一个美少女独自坐在那里。
少女有着光泽的黑色长发，如杏仁般美丽的眼睛，穿着紧身的牛仔裤与简约衬衫这种朴实无华的搭配，反而全面地体现出了符合她风格的优点与魅力。
外面路过的行人——特别是男人，都要不由自主的多看一两眼，这种事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如果她是模特或者偶像的话，大概所有人也都会很自然地接受吧。
不过即便如此，也无法轻易的上前去搭讪，因为那个美少女虽说看起来成熟，但依旧是中学生的样子。而且从她的身上感受不到大人的那种魅力。
少女单手托着脸颊，另一只手摆弄着手机，散发出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气氛也是很难上前搭话的原因之一吧
就在这时，
「美月之美月酱，久等了！」（十字：美月みつきちゃん，一个美月是外号一个みつき（美月）是名字，我看了半天才发现）
搭话的人仿佛在说：“那种气氛啥的我才不管啦！”如此这般接近了美月。
少女带着眼镜，头发系成三股辫，身穿背心与连衣裙搭配上贝雷帽，是个充满文学少女气息的女孩。看起来两人是同龄人。
「没关系啦，真实之真实。我也是五分钟前才到。」（十字：真実まなみ，同美月，前面是外号后面是名字，之前J大翻译成“真美”，不过如今白米下面给了“真实”汉字版，所以之后统一翻译为远藤真实了……白米这货坑我们啊。）
微笑着互相打招呼的两位女子中学生——灵魂姐妹会会长天之河美月与参谋远藤真实（远藤真実）。（音符：中二病是不是开始传染了啊.....）
美月将事先点好的饮料递了过去。看来这次是她请客。真实开心地道谢并且坐在了旁边的座位上。
「那么，今天是怎么了？说有事相商……」
「是欧尼酱的事咯」
「光辉桑？」
咽了口吐沫，美月以严肃的气氛点头。真实之前还以为，又是在考虑“南云学长分手作战计划”来着呢……。
这么想着，昨晚接到联络后，可是一直考虑到凌晨四点……。
看来不是这样的。
「欧尼酱他，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哦」
「唔，嗯，那个我知道的。从浩哥（深渊卿）那里听说了。虽然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据说是这里那里的被召唤了一通……啊，啊~就是那回事吧？　粗略听说是把异世界的病娇亚马逊女王和黑暗病娇女神一起带回家了哦。」
「么、嘛，是呢。真是非常粗略的说明啊」
那是半个月前的事了。从回归一周年派对开始，这些回归者们竟然再次失踪了一周左右的事件。虽然在善后的相关方面又发生了一些曲折，但到今天这个时候也算是平静下来了。
「问题就是，带着义姐（嫂嫂）面容的病娇们啊」
「散发狂气的义姐（嫂嫂）面容……」
「在父亲和母亲面前都以儿媳妇自居，每件事都是在互相较劲所以让人很烦躁啊。再加上想用超常的力量来获得好感度的话会起到反效果，所以会微妙地造成真实伤害」
「这不是很平常的问题吗？」
「确实算是平常的事呢」
美月也好真实也罢，都是身为回归者的亲人。异世界和魔法这种超常识的力量本身，都已经接受了，也不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
更何况，在美月眼里，这实际上和最初被托塔斯召唤之前就聚集在受欢迎的哥哥身上的女人们没什么不同。真是好讨厌的“习惯了”啊……。这让真实有点同情美月。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南云学长的事咯」
露出了嚼碎了苦虫一般的表情，那种真实感不禁让人感到佩服。
「南云前辈对我们来说无论何时都是棘手的存在……」
「对对，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啊，关于那个南云学长的事……。欧尼酱，最近经常把南云学长挂在嘴边哦。」
「……哦？求详细！」
哦呀？　真实的眼镜放出了光源不明的反射光？　那就顺便说一下？
「大概就是那家伙太乱来了啊，考虑的事情太少了啊，诸如之类的话吧。」
「也就是说，坏话？」
「不，硬要说的话，大概算是抱怨吧？」
「嗯……那不是很普通吗？　那个，虽然有点难以启齿，但你看啊，光辉桑和南云学长关系一向不好……或者该说是光辉桑单方面地讨厌他么？」
「无法否定呢」
但是啊，如此说着，美月皱起眉头，一口气咕噜咕噜地灌完冰咖啡。最后，“咔咚”地粗暴放下纸杯。（十字：这边是捏他了生活不如意的女人在酒吧里喝醉酒与他人抱怨丈夫变心的常见桥段。）
「有点不一样，和以前不一样了」
「此话怎讲？」
「确实啊，欧尼酱是讨厌南云学长的。不，是讨厌到会把目光移开不去看的程度。要知道，在他高中退学，再次动身去托塔斯之前，可是多亏了南云学长才能回来，避免掉了无法挽回的事态。他反倒是，为此说些了些感谢的话」
「现在变得不一样了？」
「是啊，更正确的说，是说给自己听的那种感觉吧。说起来，他以前几对南云学长闭口不谈……一直都是，遇到了疼痛也好，遇到了苦楚也罢。就像是在为了自己一样竭尽全力了」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如此啊，的真实点着脑袋。
当然了，在托塔斯发生的事情都已经从浩介那里听过了。在心中想象一下整件事的复杂程度的话，确实，不难理解为何参与其中的人都会有一种不得不守口如瓶的心境了。
然而，最近却经常成为他话题的。正是那个被说成最大的鬼门关也不为过的男人。虽然都是些抱怨，可事实就是在他心境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之就是两人关系有所改善了。
「说起来啊，美月酱。在浩哥与他们会合之前，光辉桑和南云学长两个人是一起游历异世界的吧？」
「欸？　嘛，貌似还有当地人来着的啊……」
「没有其他认识的了人了吧！」
「是、是啊」
真实的嘴角笑出了弧度。为什么呢。貌似能听到了尼恰这个拟声。露出一脸胡乱妄想的表情。（音符：ニチャァ我是没脑补出来这个声音...）
「你这丫头……到底是要做灵魂姐妹，还是做个腐女子，好好的分清楚了啊！」
「我要做鱼和熊掌能够兼得的人！」
「业还真深啊…………」（十字：业是佛教用语，业报既因果，业有多深，报有多重。）
总之就是，美月可不希望自己的欧尼酱真的腐了。至于南云学长？　不错，再多些！不如做成小薄本去CXX上卖！（十字：少女啊，你怕不是需要“做个好村民”了。）
「咳咳，总之就是！　欧尼酱他啊，不知为何说了许多关于南云学长的事——」
「两个人的关系很可疑咯。哈斯哈斯」
「稍微安静点啦！　不要哈斯哈斯的啊！　……接着，欧尼酱他啊，今天，要去和南云学长会面——」
「幽会 来了！」
「当真给我闭嘴啦！　会给其他客人添麻烦吧！」
真实的嘴被用手物理性地闭上了，赶紧继续今天的正题。
「然后啊，欧尼酱他，拿了不少钱出门。因为见他钱包比平时鼓了不少，于是很在意，就去他的秘密藏金处确认一下……就余下的金额来看，大约有十二~三万被取出了！」
「那、那还真是一大笔钱啊……（光辉桑，您的秘密藏金所貌似不太秘密哦……）」（十字：惨，光辉惨，私房钱都藏不住，估计小本本也没差吧。）
「难道是被南云学长给骗了么……」
「南云学长啊，可是能出钱让浩哥代出打工的级别哦。」
「“那家伙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啊，这些就够了吗？”欧尼酱他不安地低语哦。莫非是被抓住了什么弱点被威胁了！」
「弱点也好什么也罢，从光辉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被掌握了黑历史吧……」
不出所料，「咕努努……混蛋南云学长。到底在制定怎样的邪恶至极计划！」如此说着将手中纸杯握烂的美月，真实则偷偷地笑了。“尼恰”是不行的呢。
「呼呼，不管怎么说，美月酱，果然是最喜欢哥哥了呢。」
「呜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欧尼酱平时总是笨笨的样子，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振作起来才行啊！」（十字：实锤美月是兄控，病娇增值中的节奏？惨，光辉惨！）
「嗯嗯~是呀~是呀~」
美月的脸庞微微染红。没有任何罪过的纸杯被彻底压碎了，塑料吸管和盖子嘎吱嘎吱地被压缩着。最终变成弹珠般的大小滚落了。
「那个，总结一下就是？光辉桑拿着一大笔钱，打算今天去和南云学长会面。因为感觉很可疑，所以想要确认实际上是去做什么，这样就可以了吗？」
「嘛，就是这么回事了」
「突撃ｏｒ尾行？」
「尾行」
真就是参谋和会长风格的对话。吓得碰巧坐在旁边的像大学生一样的男人一脸紧张地马上搬到别的座位上去了。
「但是，不太可能吧？那可是魔王大人和勇者大人哦？只要不是我家浩哥马上就会被发现的哦」
「这点我知道。所以我也叫了外援呐」
「诶？那你为什么还要叫上我啊？」
「……因为，能听我发牢骚的也只有真实了啊。」
「啊~美月酱，因为有无意义的魅力，所以一般都是在听别人抱怨的一方啊。」
「别说是无意义的啊。」
是天之河家的宿命吧。会无意义地闪闪发光啊。同龄的友人中，真正意义上可以说对等的，同样拥有回归者亲人同伴意识的似乎也就只有远藤真实了。
另外，男人是论外的。虽然一开始都还很普通，但他们一般说个十分钟后，眼睛就会变得心形了。男人都是大野狼！
「果然还是姐姐大人好啊。姐姐大人才是至高的存在！」
「在这种地方说什么呢？会给周围的客人添麻烦吧！」
吐槽的是真实——才不是呢。那个至高无上的声音，让美月和真实都“咕噜”地转过头来。太恐怖了。刚才那个大学生般的青年瑟瑟发抖着把芝士汉堡塞进嘴里。
「「姐姐大人！！」」
「是是，久等了呢，美月酱，真实酱」
在那里的，是交换了灵魂之约的(单方面的)灵魂之姐姐大人——八重樫雫。
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穿着贴身牛仔裤、简约的衬衫……真实“唰”地看向了美月。你这家伙，是盯准了这一点么！　真实用看背叛者一样的眼神看向了美月！
然而，美月酱是如何得到姐姐大人今天的穿着搭配信息的，这是个秘密。总之，八重樫家中确实有其手下之人。
「然后呢，诶哆，你们是说光辉很有可能受到阿一的威胁了，对吧？」
「是啊，姐姐大人！今天，就去查明真相吧！　那家伙是真正的邪恶。看到我那废材哥哥被勒索的样子，请清醒过来吧！」
「没想到是一石二鸟之计！　……不，不如说牺牲光辉桑把姐姐大人从南云学长手里拉过来的作战才是本命。不愧是会长啊」
真实一边战栗着一边细心地说明了美月的内心戏码。原来如此，身为灵魂姐妹的创办人，会长的身心似乎一直都是灵魂姐妹。
雫目瞪口呆地叹了口气。
「不过，阿一特意选择休息日和光辉见面的话，我也会很在意的。」
姑且，就这样被钓来了呢。
「啊啊，就算叫来了我，想要骗过那两人的隐形是不可能的呢。」
「诶，连明明是最强的“八重樫”，也不行吗！？」
雫思索着。然后动摇了。美月酱，你难道知道八重樫到底是什么了？　难道说连小杂技背后的什么都知道吗！？　怎么做到的！？　如此。（十字：雫还在为自己的忍者家世而烦恼呢，貌似只有自己一直以来被蒙在鼓里的忍者一族。笑。）
「那个，姐姐大人，那要怎么办好呢？要把浩哥叫来吗？」
对于真实的提案，雫摇了摇头，接着，「啊啦？」说着在周围四处张望起来。
「我这边也找好帮手了来着……」
似乎外援怎么还没来呢——如此一般的氛围
「……遇到麻烦了吗？」
「呀啊！？」
「纳、纳尼！？」
突然从从旁边传出来了一声低语。接着突然涌现出了强烈的存在感，让美月和真实吓得跳了起来，雫再一次傻眼了。
如果往旁边看去，
「……迷茫的少女哟，遇到麻烦了吗？」
总觉得，有一位摆出代替月亮惩罚谁的姿势的月小姐在那边。
原本一瞬间前还应该不存在的美貌少女。而且，现在是和雫一样的十六、七岁左右的成长版本。穿着短裙和风衣的飒爽身姿，那个存在感瞬间就俘获了在店里与隔着玻璃外的街道上来往的人们。
「虽说是因为你说你闲到要死了，所以才叫你来的……到底有没有在听啊。我说，月啊，登场时不做个即兴演出就提不起劲的坏习惯，不治一下么？」
「……这哪里坏习惯啊」
「倾国级的美女突然出现，做出了奇怪的行为，普通人一定会冻结的吧。超棒的人型灾祸呢？你这个愉悦犯！」（十字：你也是愉悦啊！看来金毛红眼的都喜欢愉悦呢）
「……掐脸蛋禁止」
实际上，美月与真实都已经茫然哑口。呆若木鸡的状态。
只是叫来了最为敬爱的姐姐大人，最终BOSS的女王大人竟然也跟着飞出来了，大概就是这种心境吧。这也难怪呢。
就是这样，把让快餐店里和外面的街道都中了魅惑而停止时间的犯人像猫一样抱着，顺手推着处于僵直状态中的两人份妹妹的背，雫姐姐大人匆匆地离开了店里。
「那、那个，价格的位数很奇怪啊……」
「欧、欧尼酱的钱包……死掉了啊！」
地点转移，街上的高档烤肉店中。
真实看着菜单价目表，不寒而栗地颤抖着，美月想起哥哥的钱包情况，不由得双手遮住了脸。
「……嗯，随便吃就好了」
「虽然这状况有点出乎意料。我说，月啊。你带钱了吗？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有带卡」
「那这样的话……」
「……但是，今天我想用现金。好不容易从香织的钱包里拿出纸币呢」
「那还是拿我的卡吧！」
「……比起这个，不要闹得太大声了。要被发现了。」
正这么说着，月就从被屏风隔开的包厢席偷偷地露出了脸去窥伺。当然，重迭着的脑袋还有美月他们等人的。
在她们的视线前方，有斜前方的包厢里一个人抱着头的光辉身影。一看就惹人怜悯的样子。不言而喻，似乎是从刚才被服务员撤走的菜单价目表中对什么感到了绝望。
「话说回来，真没想到，他们会在这种地方碰头」
这是美月用智能手机的GPS探测到光辉所在的地方，偷偷开始跟踪之后的事。
光辉他，之前在这家高级烤肉店前呆立了好一会儿。他本就是个眉清目秀的美男子。白色的紧身裤和夹克，外加细项链坠饰搭配的身姿也很合适。更何况，经历数次召唤事件归来后，同班同学们也都评价说“变得很有男人味了”。
当然，会受到注目。仅仅是站着不动发呆的这段时间里，就有不少准备逆搭讪的女性跃跃欲试了。
就在那光辉发了一会呆的时候，却因智能手机的来电铃声而回过神来，他接了电话。
那之后，不知道通话的对方到底说了什么，让他一脸震惊地僵直了，接着，像是要抗议什么似的，压抑住了想要爆发的情绪微微颤抖着，挂了电话后，便立刻踩着自行车，去往最近ATM了。
再次追加了数位谕吉先生，带着些许泪眼回到烤肉店，就是迄今为止的状况了。（十字：谕吉先生既日本万元大钞，因为万元上印着谕吉头像而被戏称。据说实际上未成年人拿着谕吉去店里是会被问话的……）
入席之后，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这期间的光辉桑，一动也不动。那样子就像是，明明贷款还剩三十年却被公司裁员的哪里的父亲。
因为看起来很年轻，店员桑的目光渐渐变得严厉起来。
这样类似于考验的时间，突然迎来了结束。等的人终于来了
月带着认真表情使出了魂魄魔法“魂之隐蔽”“认知阻碍”以及空间魔法的结界与幻术的组合技，创造出一般家庭成员聚餐所在的风景。原本来说，这里也是处在不怎么引起关注的空间里。
此时，阿一已经来了。笔直前往光辉所在的席位，看来并没有注意到月她们气息的样子。
月“唰”地做个竖起拇指朝后的动作撤了回去，雫她们同样也是“唰”地撤回桌前席位上。
「今日承蒙你款待了呢，勇者桑」
「咕。虽说是我说哪里都行，不过你真就点这么贵的店啊！　你这可恶的魔王！」
从中途就大致猜到了，果然是让勇者请客来吃高级烤肉的。
看到愉悦的魔王学长和咬牙切齿的勇者欧尼酱的样子，美月不禁惊愕然了。
「怎么会……还以为肯定会在没什么人气的幽静神社里敲诈勒索交出金钱之类东西的……」
「美月酱，你看电视剧太多了吧。在这种店请客也是很平常的」
「什么人气的幽静神社，幽会？　光辉桑与南云学长？　腐腐腐腐……」
「……嗯！？　纳尼，这个气息。喂，等一下，雫。远藤之妹感觉有些糟糕啊！」
「啊，月学姐，不用介意。真实她，只是有些腐烂掉了而已啦。」
「……有点腐烂了！？　这是什么意思！？」（十字：危！谁快来给远藤妹用“做个好村民啊”！！千万别让她传染腐质给月啊！！别让月打开奇怪的大门！！！）
就这一点上，月还真是纯洁啊。明白其中意思的雫，目光投向了远方的虚空。（十字：！？不会吧！？雫……难道是隐性腐女！？）（音符：不存在的 雫可是良心役）
在进行这样的对话的时候，店员被叫了过去，阿一向走来的女性店员毫不留情点着菜。简直就像是来到廉价烤肉店里，肚里空空的运动部成员那样点着菜。
笑容满面的魔王大人仅仅看着都觉得渗人。价格？我啊，可从不在乎那种东西哦？他就像是这么说着一般。
「喂，怎么了天之河。你看，随便你点的吧」
「用的是我的钱哦！」
半途就自暴自弃了，自己也开始点单的光辉。其眼神堪比咸鱼。女店员投来的视线从严厉变成了看待糟糕的人。
如此，这时候
「诶~~哆，我该怎么办呢……。看起来很都贵啊。也有一些没听说过的部位啊。啊，特制拌饭也有啊。总之，请给我来份这个。」（十字：据说日本烤肉是按部位来点的。）
「欸！？　浩哥！？」
「恩？　现在，这是……」
不知何时，身穿黑色基调的浩介就坐在阿一的旁边。
美月慌张地堵住了真实的嘴巴。该说不愧是担任斥候任务的么。对着刚才连阿一都没发觉的月布下的结界，深渊卿似乎感受到什么似的张望了一番。
同时候，女性店员发出「咿，你谁啊！？」说着就要腰一软倒下来，光辉瞬间支撑住了她。刚才还被以奇怪份子看待来着的，随着一声「不要紧么？」的话语瞬间就让店员小姐染红了双颊，这边也不愧是勇者呢。
「你在啊、远藤」
「你在的啊、远藤」
「在哦。就在刚才的店员后面来的。就在你点菜的时候坐下的哦」
好像是坐下了来着呢。
「……可恶啊，远藤那家伙。比我的结界还要优秀的隐身能力！」
「今天是三人一起来烤肉吧。啊，原来如此。」
「姐姐大人？」
雫好像是觉察到了什么，美月与真实微微侧过脑袋表示疑惑。
「今天的聚会一定是为了道歉和感谢吧。好不容易到沙漠的世界来迎接自己，却被卷入了自己的召唤之中的事」
「啊，这样啊……」
「呼嗯。光凭这样，南云学长会答应欧尼酱的邀请吗？」
「……嗯～？　女神和圣剑也好，还有大树再生之旅的事也罢，好像有什么不清楚的事呢？　时不时的，阿一会自己给勇者打电话了呢。」
「啊，最近在欧尼酱的通话记录里标注着“中二混蛋”的这个人，原来说的是南云学长啊？」
「「「……」」」（十字：实锤勇者之妹是病娇跟踪狂了，一些骚操作满满都是香织的即视感……）
月、雫以及真实，对于美月满是槽点的话语愣是没敢吱声，生怕触及背后的黑暗。作为替代，她们开始各自点单，并且开始观察阿一那边的动向。
这期间主要是浩介在说话，光辉则时不时插入些提问，三人就这么一边对话一边进食着。
「原来如此。这也是在询问光辉不在期间出现于地球的奇幻事件的详细情况吧。」
「这一定是浩哥被叫过来的主要理由吧。南云学长大概觉得想想都嫌麻烦更别说仔细说明了，于是就让浩哥跑来一起参加了哦。当然是作为解说角色。光辉桑会去ATM取额外的钱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吧。」
真实酱大正解。
虽说阿一偶尔也会有提问抛出，不过还是和预想的一样，其主要精力集中在看清肉的烧烤程度和享受食物的美味上，回答与提问都保持在最低的程度。
每一次，光辉的额头上都会蹦出一个青筋，一个接着一个。
「喂，南云」
「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这一瞬间可是最重要的」
阿一先生的视线是绝不会从培育中的肉上脱离的。
「确、确实是我说了今天要为之前发生的事道歉与感谢而请客吃饭与会谈来着的吧？这不是为了今后情报的共享吗？所以啊，你也把注意力给我集中在话题上啊」
「……」
非常的集中呢。只是阿一先生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肉上！都已经无法做出回应了！
怎料到——“无念有想”发动！！
「——啊」
那快完美的烤肉，就由我来收下了！　如此说道一般，光辉的筷子像是使出了拔刀术一样在烤架网上横扫而去，于刹那之间抢走了烤肉。
目瞪口呆的魔王。他的视线，目送着最重要肉被投进勇者口中……
「嚼嚼嚼咽。啊，好厉害。只是烧烤的火候掌控就能让味道变化这么大啊」
「宰·了·你」
「哇啊——别在这种场所拔出多纳尔来啊！！」
浩介赶紧扑向阿一的手臂将其连同多纳尔一起压了下去。
光辉则像是说着「真夸张的家伙」似地耸了耸肩，正要再次把筷子伸向自己快烤好的肉。
「——啊」
「切。烤太过了，真难吃」
被魔王夺走了。不过，勇者是个成熟的人。才不会因为这种事而像魔王一样炸毛。
而且，让光辉像魔王那样一块一块集中精力烧烤，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一次性烤了三到四块。也就是说，烤架网上还有两块肉留着，其中还有自己最爱的隔膜肉！
「——啊」
「这块勉勉强强还可以」
没关系，没关系。我是成熟的人。说起来今天本就是包含道歉和感谢的聚餐会。孩子气的魔王啥的，我一点都不在意。正想着便把筷子伸向最后的隔膜肉——
“咔锵”一声筷子交叉撞击在一起了。叽叽嘎嘎的悲鸣声从筷子上传来。多亏是金属制的筷子。
「……南云。这可是我的肉。你知道的吧？」
「天之河。我的肉是我东西。你的肉也是我的东西。你知道的吧？」（十字：阿一，你的个性越来越像胖虎了啊。）
视线交叉。那眼神就像哪里的幕末斩人者和强盗杀人狂一样。
浩介做着受不了真胃痛的动作，「我、我说，两位就不能普通点吃烤肉么。肉还多着呢，快坐下来吃吧，拜托了啊。」如此说着拼命劝阻两人……
「——“光刃”，走你！！」
「啥！？」
光辉把光之刃缠在了筷子上！　因为拼臂力肯定赢不了，所以将阿一的筷子破坏。从侧向被切断的阿一的筷子在半空中飞舞！
浩介「你，这，笨蛋啊」地惨叫了。
轻笑一声的光辉，就这样想要取下最后的隔膜肉的那――刹那，突然传出了“吧嘶”一声。
「呼嘎！？」
「哈，桌子下面没有好好防御啊？」
「你这家伙更加笨蛋啊」
那是藏在桌子下面的多纳尔—(加消音器)发射橡胶子弹的声音。这一下狠狠地殴打在了光辉毫无防备的腹部。就在光辉即将得手美味隔膜肉的那个瞬间。
就在此期间，阿一将被切断的筷子放入手中，用“炼成”恢复原状，抢走那块隔膜肉。
正当这么想着之时，“咻啪”一声突然飞出一只熟食夹，阿一的筷子被紧紧夹住，一阵扭摆过后，那块隔膜肉再次落下。
「这个臭勇者，居然连熟食夹都用上了啊——嗯？等一下。那个是，你丫！」
仔细一看，那货压根儿不是什么熟食夹。
「这不是圣剑嘛！！！」
「——此乃圣剑“武器破坏者”模式！」
这是中央有狭缝的边上两股呈现双刃刀的形态，他好像想这么说。
「这怎么可能啊！　看啊，圣剑！　这不是变得软绵绵的了嘛！　光是夹住就已经拼上全力了哦！」
「话说回来，天之河。你这从哪拿出来的啊？」
「戴在项链上的哦。刚想着要是连剑柄部分都能变换就好了，干脆变成首饰戴着多方便啊，它（她？）就真的变小了哦。」
「圣剑酱精神过头了啊」
阿一“锵”地弹开了变成熟食夹的圣剑。
再次互相瞪着的勇者和魔王。以及，按住胃的浩介。
魔王静静地开口了。
「喂，臭勇者」
「咋了？臭魔王」
「你俩就不能稍微好好相处一会么」
浩介为了不让烤架网上的食材烧得太过火，早就在不经意间把它们撤到了另一端去了。
「听着，今天，因为你说无论如何都有话要说，我才来的」
「我可没说无论如何啥的。给你添麻烦的份，请你吃些什么作为补偿，以及询问正题到底怎么样？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顺带一提，所谓的正题是指除了情报共享之外，还有关于大树再生之旅的洽谈，以及能否更清楚地展现出圣剑中女神乌雅·亚尔特的意识，需要在饭后进行各种试验来着的。
……就刚才圣剑酱的表现来看，连原本不可能做到的事都能做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测试的必要。
「细节怎样都好。重要的是，今天，我可是为你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从今往后的旅行所需要的神器之类么。或者是宝物库之类么」
「没错，所以说白了，这种程度开销就让你掏钱磨磨蹭蹭的了你真就好意思？」
「除去大树再生的必要性之外，我觉得有很大概率是牵涉到了南云你这家伙的私欲了吧？你那满是想利用我的气氛。」
「彼此利害一致罢了。这反而说明我是诚心实意的在给你优惠了。」
「究竟怎么回事。好好说清楚了。」
阿一“咻”地弹了什么过去，光辉反射性地接住了，仔细一看是顶端镶嵌着宝珠的戒指既宝物库，看样子里面放入了今后旅程所需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吧。
情报共享大致都做好了，也给了要交给的东西。并且那也是上等的货色。旅行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电话交流。圣剑嘛……就那样不管也没事吧？就是这种感觉了。
这样就足够了吧，彼此这么想着。
「你可以回去了，记得把钱留下啊」
阿一先生，满脸笑容地说着混混一般的台词。
光辉同学，满脸笑容地竖起了一根中指。
「梦话就留到睡着了再说」
滋啦、滋啦、肉烤好的声音一阵阵响起来。其他的桌子也传来各种愉快的声音。唯独只有这里处于极低温中。
「我之前也说过」
光辉补充着说道
「我啊，在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家伙就是你啊！」
果然还是满面笑容。有着让女孩子见到了一下子就会陷落的闪闪发光般的特效。
当然，阿一也是
「巧了啊！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对你感到厌恶啊！」
没有比这更好的微笑了！
一拍之后
「啊哈哈哈哈，说的是呢，你也讨厌的我呢！」
「哈哈哈哈，安心了吧，　不讨厌的话早就宰了你了！」
总觉得充满杀气的可怕笑声在不断响起。
在此之中，
「哇，高级店连拌饭都是别具一格的啊。啊，这泡菜真好吃」
悠闲的声音呢。两人无意中转过视线，看着一个人静静地享受着饭菜的浩介。然后，注意到了。哦呀？　刚才争的死去活来的隔膜肉不见了？　或者说，其他的肉也都不见了？
可怕的笑声停了下来。好像还是同步的。（十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神同步！）
「喂，远藤，烤架网上的肉没了呢」
「那是当然的啊」
「我想不会吧，远藤」
「哦，我吃掉了」（十字：不愧是人类最强的卿，闷声大吃肉！）
一阵萧瑟的寒风寂寞地吹过。
「不，因为。在你们吵架的时候肉不是要烤焦了吗？为了让你们安心地吵，我还特地做了隔音呢，花了不少时间哦。有什么关系吗？」
「是吗……不，是的啊。是争斗的我们不好吗？」
「那就没办法了。你也好歹说一声啊。」
「……喂，喂。为什么瞳孔会收缩了啊？为什么要把筷子对着我啊？你在叫一些不就好了。南云你什么时候都能来吃的吧」
阿一和光辉对视了一眼，互相点了点头。然后，一起往浩介那边看去，
「不是这个问题啊」
「渔翁得利什么的，不能忍啊」
「住、住手！这是用恰到好处的调味料做出的最绝妙的特制拌饭哦！我吃了一半才找出我最喜欢的搭配方案啊！所以——啊，可恶，住、住手啊——别对这家伙出手啊！」
看着这幅光景的美月和雫面面相觑，只能各自叹了一口气以及苦笑了。
「那是什么呀，那个。不过是些笨蛋男生的聚会啊。欧尼酱，从什么时候起变成那样的样子了啊……」
「嘛，嘛，不挺好的嘛，美月酱」
「姐、姐姐大人？」
雫的表情不知为何变得非常温柔了。那是能让人感受到母性的微笑，如此想着的美月不由得老脸一红。
「我很开心哦。阿一和光辉彼此厌恶很久了。但是，能像这样堂堂正正的开口说出来。……诶诶，真的，太让人高兴了。」
「……更加搞不懂了！」
「那么美月酱，以前的光辉与现在的光辉，你更喜欢哪个？」
「……」
美月并没有作答，而是以一副很不高兴的表情吃着刚烤好的肉。
但是，看着争执吵闹了一番后又再次开始进食光辉他们，眉毛撇成了八字。
这就是一个胜过任何雄辩的答案。
对于托着脑袋，以温柔目光望向自己的雫，美月内心无端出现一种羞耻感，急忙转开了视线。看来自己也很孩子气啊，如此想着。
接着，那种说不出话来又觉得轻飘飘的心情——被一扫而空了。
「腐嘿，腐嘿嘿。筷子与筷子的互相碰撞，腐嘿。互相说着讨厌，啊啊不行了，升天！　要升天了！！」
最重要的朋友，在一边恶心地笑的如同抽搐一般。像极了扭来扭去的蠕虫。
月的眼睛一直盯着眼前的沙拉，绝不和她视线相交。原来如此，从途中开始她就很安静了，这和提奥有着微妙的不同呢——似乎是因为遭遇了未知事物，而屏住了呼吸。（十字：快停下，月，那前面可是地狱！）
就在这样的时候，
「那、那个，姐姐大人？　我的眼睛，是变得奇怪了吗？」
「欸？　怎么了？」
被月分心的雫，目光被向着阿一他们方向揉着眼睛的美月牵引过去，于是她看到了。
在阿一的背后，不知为何有一位正摆出中二芬芳的姿势的银发妖精美女。（十字：妖精化的艾嘉莉，实际上阿一这个是伪背后灵）
在光辉的身后，有着一位不知为何事感到快乐一般露出笑容的黑发美少女。（十字：圣剑乌雅·亚尔特，某种意义上又是个病娇）
在浩介的身后，穿着破旧的和服，散发着煽情的气息的鬼之美女。（十字：酒吞童子，当时一吻说被标记了原来是指这个么）
阿一他们好像没有察觉。是因为集中注意力的对象是肉么。还是说，那些女子是类似思念体一般的存在，本人是无法察觉的……
详情完全不清楚呢
「替、替O！？　全员美女O身！？」（十字：替身，老JOJO梗了）
「……姆？　其他客人看不见？」
从真实与月也能看到这点可以确认。并不是幻觉。
不管怎么说，随着笨蛋男生们争斗的升温，连背后的守护灵都跑出来了，这种事怎么看不是什么好事吧。
雫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
「总之，我们过去拼桌吧」
「……就等你这句话了」
月率先移动了，不过她是到底是想快点去阿一身边呢，还是想早点与属于未知生物的真实拉开距离呢？
真实也踏着走向乐园一般的脚步跑去浩介身边。。
阿一他们一桌那边传来了吃了一惊的声音
光辉瞪大了眼睛看向了美月。
改变了的哥哥。大概是，向着好的方向改变吧。可是，一想到能让连家人都无法改变的哥哥能做出改变理由，或许就是那个可恶的超级魔王，美月内心的心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不是的哦」
「姐姐大人？」
「之所以会改变，是因为光辉努力过了。从今往后一定会战斗到底了啊。」
对吧？脑袋被抚摸着。
啊啊，果然啊，真希望姐姐大人能成为自己真正的义姐（嫂嫂）啊。
「姐姐大人，你觉得如今的欧尼酱怎么样呢？」
「姐姐大人我很放心了哦。毕竟自己的弟弟已经可以去往任何地方了」
「……唔。是这样啊」
「嗯，就是这样。」
带着恶作剧般笑容的问话，果然无法得到想要的答案啊。
但不知为何，确有一种双肩顿感无力的错觉，
「那么，让我们去说教那些没有礼貌的男生吧？」
「呼呼，是！　姐姐大人！」
美月，露出自然而然的笑容
那一定是，和最敬爱的姐姐大人一模一样的笑容。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阅读。
请容许我再说一遍，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圣诞节，以及年终没能打招呼和更新真是十分抱歉，不过，各位读者朋友们，去年承蒙关照。今年也请多多关照。
虽然是不定期的更新，但我会想办法找时间投稿的，如果今年能一起开心度过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37托塔斯旅行记28 不断增殖的粉色假面
帝都之中，曾经有着大陆上规模最大的斗技场。
虽然说曾经是彰显帝国实力至上主义的重要象征，不过在魔族入侵战役中，因为巨大魔物的袭击而被摧毁了，在那之后，又随着亚人奴隶的解放事件，结果，在阿一等人返回地球之前这里都没有修复完成。
不过那片被夷为平地的位置，如今正在重现帝国威严与荣光。修复的完成度已有七层左右，地上各处都堆放了为了雕刻加工那些或威严或华丽花式纹样而进驻的设备，工匠们正在着手进行着准备。
对着那样的高高耸立着的斗技场的圆形外墙，阿一等人当下正从远处某条巷子里眺望着。
「嗯嗯——！！　嗯～～～！？」
「住~手，住~手，断~气~了~咕……」
边上，有着迎面倒下的月，以及用力抱住月脑袋，以上半身全力压制住月的雫，画面太美，让人不忍直视。（十字：好家伙，月这是梅开三度了，小丑竟是她自己。）
也就是，名为“上四方固”的招式。
被长筒袜包裹着的纤细双足“啪嗒啪嗒”地挣扎着，迷你裙也完全翻了过来。
不过雫丝毫没有动摇。带着沉着眼神以精湛的技艺完美地压制住了月，就好像是，一遍用话语斥责调皮淘气的狗狗，一遍耐心等待它老实下来的成年人一般。
大概是因为月快要被雫的大胸部闷死了，所以正在苦痛地挣扎着……（十字：雫虽然不是巨乳，不过还是很有料的，至少能胸杀月……噗）
「小、小雫，月的呼吸差不多快停止了哦？」
言外之意是，差不多可以放手啦……如此，香织真是极为难得去掩护月呢。其中理由大概是，不敢去正视当友人的眼睛吧。
没错，正在压制住月的雫，其望向香织的眼神仿佛是监视摄像头一般无情、深邃、空洞、黯然。
「成为月的同伴什么的……香织，你这是要背叛我啊？」
「这绝无可能！！」（十字：这里原文用了敬语，自我翻译以来香织和雫说话第一次用了敬语！）
「骗人！！！！　你也想公开我的黑历史吧？！是这样的吧？！」
「不行了啊，阿一君，小雫完全陷入疑心暗鬼的状态了！」
「是雏O泽症候群呢。还是末期的。」（音符：雏见泽综合症，寒蝉梗）
「那种例子很可怕啊还是别啦。」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香织会被当做叛徒，月会被寝技压制呢？即使想通过传送或重力操作逃跑，每次都会被贴身咬住，并且带着「嗯！？　嗯！？」这样的反应被阻止，而当前的状况对阿一来说各种意义上都是被禁止去帮忙的……
究其原因----是粉红假面。
粉红假面才是，引起这一切的元凶。
这个地方呢，就在雫他们第一次作为假面战队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士兵宿舍附近。
当然，除了光辉他们之外，阿一一行人中没有人知道当时那场华丽的舞台秀（笑）的详情。
换句话说，当时他们在城内引发的巨大骚动，而等阿一等人再次抵达帝城的时候这场骚动基本已经平息了，那么这样一来，不是该鉴赏一下当时的那场假面战队登场秀么！他们是这样的想的。
本该如此……
「搞砸了啊，知道你会反感这件事，我才提出假借参观斗技场的名义途中再一番套话与诱导，最后再施行过去再生，这样的计划来着的。」
「完全适得其反了呢」
「妾身也想看看来着……咿，什、什么都没，雫哟！」
咕噜一下，雫那暗淡的双眼死死地盯住了提奥，说来提奥也能过去再生呢，必须警惕她啊。
这时，月已经像是处在陆地上的鱼一般，噼啪噼啪地痉挛抽搐着。
「呜，呃，雫哟。为何如此厌恶啊？」
「城堡入侵作战的佯攻是吧？　那带上面具也是很普通的啊。妈妈我也想看看啊……」
「呐，缪酱，假面战队状态下的雫，缪酱想看么？」
「想的喏！」
鷲三、雾乃、虎一都用不明所以的表情望向了雫。虎一更是试图用缪酱天真的笑脸来让雫镇静下来，雫反则是双目通红地抬眼看过来。
缪「吓！？」的一声，飞快躲到蕾米亚妈妈身后去了。
「嘛嘛。雫大人这样子真不像样啊，如今的帝都，最有人气的“中之人”可是您哦？」
「就说请不要在提这个了！」
特蕾希一脸「真让人困扰呢」的表情，这倒是让雫气愤地站了起来。
这一下，已经不再抽搐、翻着白眼毫无生气的月，总算是解放出来了。
偷偷摸摸的爱子和莉莉亚娜并非是为了从可怕雫身边溜走，而是为了照顾月而绕了过去。「啊啊，多么过分……」「到了帝都之后，月桑，经常昏厥呢……明明是“无敌的吸血姬”来着的……」两人用多么凄然的表情交谈着。（十字：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皇女殿下露出牙齿迫近了雫，「哦？要上吗？哦？虽然我是很开心啦。」如此说着的特蕾希瞳孔中开始燃起战意，这时，一旁堇和愁慌慌张张的挤了出来。
「雫、雫酱，冷静一点，呐？　和阿一的初中生时代相比，这些完全不算是黑色历史啦！」
「受欢迎不是好事吗！义父我也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很憧憬战队的东西呢？没什么好害羞的——」
停止抽泣的雫抬起了脸来，那真是一张鲜红的脸。
「嗯！！」
如此，一遍发出类似月那般的声音，一遍用手指指向某一处。
全员的视线自然也跟着转向小巷的拐角处。
「……」
那里有一个穿着可爱连衣裙的幼女。从拐角处只露出一半的脸向这边窥视。
兹~兹~地盯着这里
——还是带着一副粉红假面的状态。
一拍。
「……我是“假面战队中的粉红假面！你们听好了，无论何时我都会盯着你们的”！」（十字：没记错的话这是文库版第七卷粉红假面雫的台词来着。）
说完这句，“唰”地一下，幼女消失在了拐角深处。
一时间，只有静怡的空气流动着，但很快就被喧嚣打破了。
「啊，你太狡猾了！这次轮到俺来当粉色假面了吧！」
「不行！粉色假面是必须是女孩子啦！」
「是啊，是啊！你就老老实实地做红色假面吧！」
「不要了！红色不是被粉色“照看”的角色吗！俺又不会失控暴走的！」（十字：光辉知道的话，要哭混在厕所里了）
「等一下啦！红色是怎样都好啦！比起这个，粉色的说话方式就不一样哦！得加上哇哟！哇哟！」
「我会盯着哇哟！」
「真是的，所以说不对啦！」
「「「「「你们会看到假面的哇哟！！」」」」」
「对！就是那个！」
小巷子里传来了孩子们的特摄模仿秀对话声，假面也随着他们跑向别出而渐渐远去……
雫双手覆脸蹲了下来，那画面就是一张有人想找个洞钻入地下的标准图。
「雫大姐头，真是厉害啊。如今假面战队在帝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正义的存在于黑暗之中的英雄。和只是黑暗怪异的哈乌利亚传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气——」
「涅雅酱快闭嘴！」
「是，是的妈姆！」
所以说，就是这样了。
曾经威胁帝国兵的“假面战队”，由于雫的情报操作(幕后黑手：阿一)，当时是以魔人族的精锐部队来被认知的。
而且，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如果对亚人奴隶做了什么过分之事的话，那支精锐部队可是说过：“啊~啊！？就在窗户里！就在窗户里哦！“不知从何时就会出现的针对性的感觉……。这样的怪谈在帝国兵之间蔓延开来，而将他们的恐惧程度提升到与哈乌利亚并驾齐驱了。
但是，这个以“假面粉色的恐怖~那家伙总是在盯着你哦~”为题的都市传说，在决战之后，朝奇怪的方向滚动了。
或者说，是被什么人给诱导了。
会这么说的原因，就是这个了。
「其中内容还是值得读一下的，写的还不赖哦？　雫大人，自己作为Neta的原型，能不能读一下？」
特蕾希从什么都放得下的胸谷口袋中，噗扭一声，居然拽出了一本书来。
「啊，那是最新刊吧！？发售日不应该是下周么！？」
「呼呼，太天真了得斯哇，涅雅修塔特尔姆。我可是皇女哦！总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排个三天队吧？」
「这家伙，居然直接从货源商那里！！」
从特蕾希与涅雅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帝都当前最畅销的流行小说，就是将雫那爆炸的羞耻心再一次火上浇油的罪魁祸首。
——《粉红假面OO系列》～她总在注视着你！～
就像那个《凉oo日系列》一般，小标题加上了“忧郁”啊，“暴走”啊之类的感觉，总而言之，这货就像是地球上的轻小说。
内容上是所谓的黑暗英雄系列，已经发售了七卷。每次，在哪个地方出现了凶恶的兔人族“降临·跳舞的兔子”，他们就会出现并打倒对方，所以这书在帝国兵中成为了很多人作为精神安定剂的意义上的圣经。
因为这书在市井间畅销一时，假面战队也从都市传说转化为畅销读物中的角色存在，以至于其中的主要角色—粉红假面，更是转变成了帅气的英雄形象。
现在甚至有了以面具为首的周边商品在销售，在斗技场的周围甚至有专卖店出现了。
帝都的孩子们如今身上都带着几种颜色假面，玩耍的内容也基本以假面战队模仿秀为主，这已经成了当下的一种流行趋势。
当然，其中最具有人气的，毫无疑问是粉红假面。
阿一他们在前往斗技场的途中，正好出现了大量玩着假面战队游戏的孩子们，那些作为忠实粉丝的孩子们，自然而然的连那时粉色假面高喊的台词也完美重现了。
于是乎，雫的羞耻心，就在那瞬间进入了“超频模式”。
很想看看假面战队事件始末的阿一等人本打算若无其事地到了事发地点，再做些适当引导，最终才开始过去再生的，然而……
注意到这些的雫，断然拒绝了。
但是，看着帝都街上的盛况与雫有趣的反应，被激发出强烈好奇心的月大人，忠实地想要实现自己的欲望…………
结果，本打算强行过去再生的月，就这么被上四方固以及空间咬合给封印了，就有了这么一出闹剧。
「我也曾抱着拜见下作者的态度去调查了一下，但无论如何，相关人员的嘴都硬的很，如今依旧正体不明得斯哇，真让人困扰呢。」
「特蕾希殿下，如果找到了作者，务必通知我一声！　竟然擅自把别人当做了赚钱的工具………绝不原谅！我要把什么是基本人权这概念灌输给那家伙！」
雫那黑刀的刀锷发出“咔锵”“咔锵”的响声，已有数度呼之欲出的景象了。
就她现在这模样来说，找到作者的时候，出现应该是雫自己会无视对方基本人权的未来吧。
「雫！　没关系啦！　实际上，虽然完全不如帝国那么厉害，但在王国中也开始变的有人气了呢……」
「你说啥？！莉莉，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握起深受打击的雫的手，不如说，是借势将快拔出一半的黑刀推回鞘中，莉莉亚娜继续说道，
「有些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啊，哪边的世界都有吧。」（十字：不愧是黑心政客！）
不知道的话，就相当于没有。雫也就没必要因此而羞耻心过载了！莉莉亚娜如此诉说着，打算让她取回愉快的旅行状态。
「莉莉……」
「所以，再说一次好了，雫。没关系的。我会亲自带头指挥，王国这边也会全力追查作者的身份。」
「这要啊……真的可以么？　莉莉，你也很忙的吧。连骑士团长也生病了呢。」
「嗯，会对她的现状做出调整的，不然就样下去的话她就要转职了吧」
总之，先把这些放在一边。
「没关系的。这不是什么麻烦的调查。不过，相对代替而言……有一点，我想要你的承诺。」
「承诺？」
「是的。假设，找到作者之后，希望你能约定不会问多无用地将其斩杀掉，而是希望你能与之对话。」
「……说什么？我该得的那部分版税吗？」（十字：雫……意外的很现实呢，第一反应居然是要钱）
「呃。不是说那种现实而具体的话题啊，而是为什么要写呢？我希望你能听一听这其中的情况。」
「嗯。」
就像发脾气的小孩子面对慈祥母亲般的氛围下，雫一言不发地接受着莉莉亚娜的开导。
面对有所不满的雫，莉莉继续用慈爱的表情说道。
「对雫来说，这只是一件丢脸的事罢了。但是，那个故事使人们的内心拥有了快乐与复兴的活力也是事实。」
「……也、也是呢。虽然难以接受……对此感到欢乐的读者与那些玩耍的孩子们都是无辜的……」
「对！就是这样！雫的话，我就相信你会明白的。」
「真是的，莉莉……知道了。我知道了啦。我也有些反应过度了啦」
虽然我果然还是讨厌过去再生，但让观光的脚步停下了对此我很抱歉，如此，雫恢复了清醒的样子，对着阿一他们低头认错。
「想要出其不意的公开你黑历史的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那个是……算了。就算被拒绝，你也该先试着说服我才对吧。」
「……哼。话说回来，香织在奥尔库斯大迷宫前告白的时候，因为想要让阿一好好正视香织，于是就威胁他说要写一本以阿一为题材的中二小说并传播出去的是谁来着？」
「y..、月！？」
复活过来的月大人，一脸不高兴的表情说道。希亚她们也都「啊！」地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她还说要借着勇者的影响力把给阿一取的两个极其中二的名字给推广出去来着……当时雫她确实就是那样威胁阿一的。（十字：天道好轮回，且看饶过谁）
「妈妈，妈妈，缪知道了的喏！」
「？　知道怎么回事么？」
「这个就叫“挖了坑，自己掉进去”的喏！」（十字：缪，好补刀！）(音符：日本谚语)
「！！？」
雫再次蹲下了。把马尾辫卷在脸上。虽说实际上没什么干劲，但是完全是打算把自己的事情束之高阁，这次在别的意义上受到了羞耻心的袭击。
就在那一部分拥有种二的黑历史的人们，正在对雫的黑暗构思而感到战栗的目光中，莉莉亚娜仿佛是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而走了出来，她伸出双手互相拍打，发出“啪”“啪”两声
「好了，各位！时间是有限的！特蕾希殿下，我啊，也想看看重建中的竞技场呢！」
「今天可没有准备什么活动哦，这样也没关系么？」
「当然了！」
只要能离开这个地方，甩掉这个话题就行！　仿佛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果然是错觉么。
阿一好像注意到了什么似的瞥了一眼莉莉亚娜……不过考虑到打草惊蛇而又会导致观光时间减少，于是只是耸了耸肩不去在意了。
特蕾希领着大家走出小巷子一端出入口
在这之中，自然而然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莉莉亚娜，就在走出小巷子的前一刻……
「……请原谅我吧，雫。王国呢，急需用钱啊。这一大笔销售额，我会好好用于王国复兴的！」
如此一遍嘟哝着什么，一遍伸手擦了擦冷汗。
没错，那个大人气作家的正体就是莉莉亚娜。
过去，曾从雫那里听说过对阿一的威胁内容，这次为了填补复兴资金缺口，而作为从帝国向王国流入金钱的一种有效手段，于是把亲友的黑历史做成了商品大卖一通。
将亲友的黑暗构思，以及恋人的恶毒手段尽数吸收王女大人…………
望着与拐角处拐弯的阿一等人的背影，脸上浮现出了黑暗的微笑。
然而她并没有发现，自己同样被幼小的“假面战队”给目击到了。
隔了一个月总算是更新了“38托塔斯旅行记29 魔性的幼女”....稍显短小真是十分抱歉。
能够执笔的时间还不是特别充裕，对与期待已久的各位来说真是很抱歉，请各位原谅！
——————白米良


◎38托塔斯旅行记29 魔性的幼女
「「「「「哥O拉！？　怎么会有哥O拉！？」」」」」
各种惨叫与吐槽在耳边不断回响着。
地点是在帝都新设的竞技场中。
在假面粉红流行的大骚动之后，阿一他们再一次开始参观圆形竞技场，其结果就是现在位于阶梯状观众席最上层的贵宾席中看到了某怪兽之王蹂躏帝都的景象。
当然，这是将过去景象再生的结果。
之前，因魔人族特殊部队的捣鬼使魔物巨大化并暴走，这使得旧斗技场和周边一带被悉数破坏殆尽，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既然是难得的机会，就想着看一看当时的状况……
没想到出现的魔物的外表，却是某个怪兽之王。只不过这一只是全长30米左右的缩小版。
尽管如此，那如岩石般坚固巨大的身躯，能够撕裂大气的咆哮的依旧让人感到不小的压迫感。
受灾的情况也非同寻常，人们就像垃圾一样被践踏。被其尾巴一扫而空。紧接着在其背鳍缠绕起火花的同时吐出了雷炎的吐息将建筑物全部毁灭。
「嗯嗯~~、香织！快替换成外部幻术结界！有些视觉暴力过头了！」
「我，我知道了！」
「到底要用怎样的素体进行进化，才能变成这样的魔物呢？」
「提奥和爱子快让各位精神安定下来！」
「明、明白！　――〝镇魂〟！！」
面对超出想象的怪物模样和惨剧，月拼命地用“看不见哟！你！”字符来隐藏四周散发开的碎肉块。
但是，已经晚了。
「哦呼」
「呜呕呕呕呕」
前者是愁、后者是转过头去的智一。薰子和昭子已经翻白眼倒下，分别被蕾米亚和雾乃扶着。
「嚯，不愧是军事国家吗？帝国兵的同志们都很有胆识啊」
「虽然处于被蹂躏的状态，但他们并没有丝毫气馁的样子，为了抓住攻略的线索而不怕牺牲，反复的尝试和重来。配合的也很好」
鹫三爷爷和虎一爸爸则坦然地说出了对于帝国兵奋斗的感想，而雫的目光则「你们这些人啊！」这样子述说着。
「爸爸，看不见。缪也很想看哥斯○的喏」
「现在，月正在将滑稽弹幕编辑进分级R的影像中，好孩子的缪就再忍耐一下吧？」
「呜……好孩子有很多不能看的东西，很辛苦的喏」
「……下次开发一副会自动开启儿童模式滤镜的眼镜吧」
被阿一遮住眼睛的缪并没有特别的抵抗，只是紧紧地抱着胳膊摆出仁王立姿。已经习惯了不能去看的状况。这是摆出了一副随便对方来判断何时才能看的的态度。
「真亏能够打败它呢~」
虽然接受了魔法的治疗，脸色却还略显苍白的堇小声嘟囔着，涅娅一脸笑容为她解说道。
「是数量的暴力，义母大人。如果将那里用魔法的力量——结界等来封住行动，接着用弱点属性的魔法一通乱射的话，无论多么强大的个体都能打倒。」
「嘛，哥斯○也是这种感觉呢……」
「虽然不知道哥斯○是什么，但毕竟只是没有智慧的野兽。倒不如说居然会被其造成如此大的破坏。真是的，所以说帝国兵啊！」
涅娅酱，果然是一脸笑容呢。特蕾希皇女的眼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树海也同样受到了魔人部队和魔物的侵攻，而且是对方的数量暴力。但是！我们哈乌利亚也没有出现减员！面对那种数量的怪物！我们哈乌利亚有着比数量暴力更强的力量！而且我们还没有魔法！所以说！」
涅雅酱，带着可怕的笑容俯视着眼前，看着那些拼命战斗却还是丧命的帝国兵们……
「帝国兵就是杂鱼！　杂~鱼！」（十字：涅雅酱飘了啊，是不是忘了几年前你们一族可是连杂鱼都不如啊？）
说着对尸体踢了一脚
对死者的亵渎？帝国兵的存在本身就是亵渎的，所以没问题！
特蕾希的眼角开始不断抽搐起来了
「呜、喂！　涅雅酱！　义母大人，这是因为——」
「对不起！继母大人！无论是多么真实的事情也有不能说的吧！帝国兵不过是一帮子的臭鱼烂虾！明明这样子，还自称是士兵难道不觉得羞耻吗？还是该说，即便如此，帝国兵们也已经很努力了哟！是要这么说么！」（十字：涅雅这话说的老阴阳人了……233）
「阴阳怪气过头了哦！从双重意义上来说很糟糕啦！明知道立下FLAG会怎样还这样说！」
堇赶用手捏住涅雅的脸庞，并且视线快速转向希亚那边。
「希亚酱也是，别在那边『说的好！再多说些！』地小声煽动了啊！」
「呜诶！？　明明是只有兔耳才能听到的音量哦，义母大人好厉害啊！」
「其实没听到啦！　时不时能看到你露出“坏希亚”的表情，大致能猜到啊！」
「不如说这更厉害了啊！」
哈乌利亚对帝国兵的仇恨是根深蒂固的。更何况眼前的这场袭击中，非但没有组织兽人奴隶们去避难，反而将他们作为肉盾驱使因此死伤惨重，这种一目了然的行为让人联想起过去发生的事，自然会让人满心愤怒。
终于看不下去的莉莉亚娜皱起眉头来劝谏道。
「你们两人啊，现在已经是为了摆脱所有种族间的藩篱而前进的时代了。我深知怨恨与痛苦不会轻易消失的，不过此时应该——」
「正好嘚斯哇。去斗技场！嘚斯哇！」
一国皇女消失了，剩下的只要被煽动而复活的狂犬。「糟糕！特蕾希大人的贤者模式解除了！？」如此说着的莉莉亚娜双手抱头。
如同哥斯O大战金O般一触即发，此间杀气突然高涨。涅雅酱则是「哦？　要开干么？　哦哦？」地用手抹脖子，特蕾希的瞳孔瞬间收缩了。（风：一瞬间想起了大哥那个动图 F91.gif）
这时，依旧保持着被手蒙住眼睛，双手抱胸而立的缪，突然开口道。
「涅雅酱！停！」
「是，大小姐。」
“唰”地恢复认真表情的涅雅，立刻就安静老实地退到一旁，这幅姿态简直就是忠犬。
「我可不会善罢甘休！　为了战死的士兵们！战争的时间到了——」
「特蕾希，控制住。」
「是，吾主」
“咻”地恢复认真表情的特蕾希，立刻就安静老实地退到一旁，这幅姿态简直就是忠犬。
看着言行如此一致的父女俩，智一他们仿佛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顺带一提的是莉莉亚娜「说了吧！“吾主”！明确的说了吧！」并用手指指向阿一追问着，然而，这时传来了让气氛为之一顿的缺乏抑扬感的声音。
「……不看的话，就消散掉好了？」（十字：月小姐生气了，久违了的认真的月小姐）
是月的声音。自己为了让过去的影像能适合当前观看而拼命编辑着，结果回头发现根本没人去看，对此露出了“和善的眼神”。显然是真的生气了。
「啊。啊啊。抱歉，月。……特蕾希。那之后，加哈尔德会像平时那样亲自上阵指挥打到它，对吧？」
「诶。虽然不甘心，但正如涅雅修塔特尔姆所言的那样，在知道了其弱点属性为冰之后，陛下亲自赶到现场，以饱和攻击将其放到。在动作变得迟钝之后，由敢死队冲进怪物的口中，在内部将其冻结作为决定性的一击。」
「……这玩意的吐息，不知道有没有放射性啊？」
用体内冷却来击败怪兽这一点充满了即视感，为了安全起见，阿一还是召唤出罗针盘进行检测，然后送了一口气。
说话期间，影像中也确实如特蕾希所说的那般展开，于是阿一对月发出信号，让她关闭了影像。
就原本而言，军事国家中枢部的曾有一些人对怎样能把魔物变成怪兽的技术是很感兴趣的，但最终谁都再也没有了这个想法。
不用说，看到眼前这个技术会造成的惨烈后果，甚至，感到了有些后悔。
「月，谢了啊。去吃晚餐前母亲他们的食欲差点就要消失了。」
「……嗯」
阿一慰劳的言语，瞬间就治好了月的不高兴。香织也「我也是努力维持结界了的啊……」并且正打算要求阿一给予自己慰劳，然而此时又从下方传来不高兴的声音了。
「爸爸。缪一直被蒙住眼睛到什么时候呐喏？」
就这么保持着仁王立姿，缪的嘴唇已经抿成了“へ”字。阿一这才“啊”了一声，赶紧放手，接着登场的就是带着和月一样“和善眼神”的脸了。
「缪是个好孩子，所以什么都不会说的！」
「对不起」
看到了稍微有点大人的对应的缪，蕾米亚上前“啊啦啊啦”地微笑着将其抱起，侧过脸时正好看到特蕾希像是为了重新振作起来似的“啪”的拍了下手。
「那么，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呢，去厮杀好么？　还是去参观其他的什么地方，去死斗好么？」
「你到底有多想战斗啊」
完全，没有恢复正常的狂犬皇女大人。
「难得是魔王一行的到来。如果是当着众人的面在斗技场击败排名第二的涅雅修塔特尔姆，就能让大家知道谁更棒了。」
「虽然这段话满是槽点，不过……首先，排名是？」
「BOSS，就在斗技场初步修复好后，举行了新斗技场开场纪念的排名赛。我作为哈乌利亚的代表出赛，拿到了亚军！」
「顺带一提，参加的剑斗士以及冒险者，帝国兵总共有一百人左右。我则是第三名嘚斯哇。」
表扬我表扬我！　随着兔耳啪嗒啪嗒摆动着阿一将手放在涅雅头上一边「原来如此」地点着头，与之替代的是缪「涅雅酱太棒了！」的表扬。涅雅，很普通的害羞了。
可是，某只外挂兔子大姐头似乎就有些不满了。
「姆，你居然输给帝国人了？」
所谓的亚军，不就是这样么。一开始，还以为是输给了特蕾希，不过她自称是第三位，那就说还有别人在。
然而，听了希亚的话，涅雅和特蕾希都带着微妙的表情互相对视一眼，
「……我不会找借口的，大姐。可是啊，“那玩意儿”到底还算不算人类可就难说了……」
「那身比基尼装甲，连我都，不忍直视啊嘚斯哇」
「比基尼装甲？也就是说是个女人？」
「「不算，是中间」」
「中间啊」
「「还有，肌肉」」
「肌肉啊」
一阵恶寒伴随着猜测用上了心头。让阿一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名字是？」
月大概也是心中有数，不如说，这已经是惯例模式了。
「是叫涅贝尔的家伙。原本的名字随着自身的弱小而舍弃了。似乎本来是我国的军人来着，因受到突如其来的一对伟大男女的启蒙，就辞去了工作，走上了全新的道路。」
「涅狄尔君，真是万分抱歉！」（十字：阿一是自作孽，正传时碎了多少蛋，现在就有多少怪物，出来混是要还的。）
「不好，主上的精神啊！」
「魔力也差不多见底了啊——“镇魂”！！」
「……看来又诞生出新的汉女了呢」
「啊啊，我想起来了，阿一和月，我们当时去的那座监狱的狱警就叫涅狄尔来着……」
「在拷问情报的时候对他不断重复着“扣杀”和再生呢……」
回想当初，香织与雫的目光投向了远方的虚空。照惯例而言，当时的那个男人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转生成为汉女角斗士重新出发了。（注：这里原文片假名角斗士应该是电影《斯巴达克斯》的梗。）
最终跨越了哈乌利亚与帝国最强，成为了优胜者。（十字：真TM励志，我翻译时眼泪都出来了…………虽然是笑的。）
「可怕」
「自作孽不可活啊，阿一」
「过分鬼畜的代价哦，阿一君。同样身为男人，你真做得出来啊。」
「就算是年轻时犯下的错误，这代价也算是高昂的了。」
「啊啊，他们……不，她们？　真是些可怕的家伙啊。既然是你创造的增值契机，就好好接受结果吧，阿一君」
爸爸~也就是阿一，当下正翻着白眼。仿佛刚从梦魇魔镜中醒来一般，「我啊，到底做了什么！」说着，如同看到了已经无法挽回的悲剧一样，双手覆盖住了脸。
果然需要认真检讨与研究对策了。阻止那些家伙增值的方法。
「总觉得这次怎么就成了让阿一与月酱遭受冲击与心理创伤的旅程了。」
随着菫的苦笑，连月散发出了有些待不下去的气氛。
「不、不愧是BOSS的说。　居然就是创造出那种强到不合理存在的罪魁祸首呢！」
「魔王大人……再次让我深感钦佩！」
「嗯，你们两人，请给我闭嘴。」
「「遵命！！」」
在那之后，因为阿一等人情绪低落，而愁他们则因看了哥O拉打怪兽蹂躏剧的冲击而状态不好，再加上雫打死都不愿看假面战队事件，所以帝都参观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虽说还有些早，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立餐派对，大家便都回到了帝城。
然后是，在那一小时后。
一行人就那么目睹了。
随着七彩烟雾喷出，伴着明快音乐演奏的——飞舞的头颅。（注：明显又是电影《王牌特工》的名场面。）
「……呼。怎么样，各位，这是我使出浑身解数的演出！」
月大人一脸骄傲。那简直像是某电影制作结束后，拿出满意成果的大导演一般。
在她旁边，更像是舞台剧谢幕是的演员般排列着香织、雫、提奥、爱子、莉莉亚娜、缪和蕾米亚，她们则是各自羞耻地低着头。
要问是对什么而感到羞耻的话。
在过去再生的影像中，用来代替真实的悲鸣、怒号、临终前的尖叫声『不、不要啊！』『啊呸嘘？』『要、要被干掉了』『已经不行了，要被干掉了！』『是哈乌利亚啊！』等台词，其业余程度是分分钟能听出这台词是谁给配的音。（十字：总觉得白米这是在自嘲平职动画做的有多烂？？）
另外，只有希亚和涅雅一脸贱贱的笑容。
『咕啊！要被干掉了！果然哈乌利亚是最强的！　我们帝国人不过是战力为5的渣渣啊！』（注：战5的渣，好老的龙珠梗了……）
『蹬鼻子上脸真是万分抱歉！　哈乌利亚大人，请原谅我啊～』
如此，充满健康活力，又有趣的配音，看起来是完全乐在其中了。
那么，那个帝城陷落，帝国贵族与近卫皆遭斩首的噩梦般的惨剧之夜，为何要在立餐派对开始之前播放呢。
单纯就是因为回来的太早，宫廷侍女们之类的还没做好晚餐的准备，于是乎，以涅雅为首的驻帝国的哈乌利亚族大使们希望再看一次当初“革命的瞬间”如此恳求了。
就原本而言，哪怕再怎么用魂魄魔法减轻伤害，让身为普通人的父母亲人接二连三看到凄惨血腥的现场画面，都是件极为残酷的事情。
于是乎，月导演就开始了对过去再生影像的认真编辑，做出了一出对某英国绅士间谍电影中令人震撼的最后一幕表示致敬的影像，再加上这群业余声优尴尬演出，最后造就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空间。
「等一下，老公。月酱像是很期待表扬似的朝这边看过来了哦！」
「抱歉，菫。代替我表扬她吧。太过超现实了，现在，我的心还停止着呢。」
愁爸爸的心脏并不是真的不跳了。而是心如止水状态。为了以防万一。
「香、香织！ 出色的演出呢！父亲我很感动哦，将来成为声优都指日可待！」
「虽说是没啥感情的棒读，不过香织心情我能理解，所以我什么都不说。」
香织羞耻的蹲了下去。
「虽然过去再生中能看清楚的了，原本是一片漆黑的吧？」
「看来是呢，呐，老公，果然哈乌利亚一族的气息操纵非比寻常呢。之前在斗技场里要是申请与他们来一场模拟战就好了。」
「呵呵呵，雾乃。抑制不住战意了么。要是因为称赞对方的气息操纵而泄漏出自己气息的话，可是会折损八重樫家的声望哦？」
「啊啦，真是，太丢人了。」
雫因为自己亲人那与常人有异感性而陷入自暴自弃了。什么都听不到，什么也不说了，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
然而，昭子桑意外的是想象力丰富的类型，不管被编辑成多么滑稽的画面，似乎依旧能从被切断的脖子与滚动的头颅的影像背后看见当时那残酷的过往，于是从最初见到那一幕之后就一直闭着双眼不去看了。
「母亲，没事吧？」
「爱子，镇魂好像失效了。拜托你再施放一次好么？」
「嗯……我也给自己用一次吧」
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清楚的爱子此时也是脸色苍白。母女两人一起沐浴在魂魄魔法的光辉中才让神情稍微放松一些。这简直就像是得了无法离开药物的依存症一样。
就在此期间，影像深处的加哈尔德与卡姆他们的战斗已经到了终盘阶段。
这边也到了最关键的高潮时刻
『哈乌利亚，好厉害啊！　我啊，赢不了啊！』
『不要欺负我啊！　我啊，并不是坏皇帝啊！』
『请住手（雅蠛蝶）啊！　这样下去的话就要死了！　我什么都能做啊！』（十字：这浮夸的特效和尴尬的配音……）
如此，随随便便的自凭喜好的配音。
犯人自不必说，当然是那些哈乌利亚特使们。对看着皇帝陛下被如此玩弄而翻白眼的亲友团，那些躲在门后的一排脑袋上带着愉快的笑容缓缓地缩了回去。
莉莉亚娜忍着头疼，用一只手抵在了额头上
「……明明菲亚贝鲁根的各位都在东奔西走的努力着，哈乌利亚到底是想怎样啊……」
「毕竟是脑子很奇怪斩首一族嘛」
「脑子很奇怪的斩首一族，不都怪你么。阿一桑。」
咋就说的像是别人家的事一样，昂？　如此用着不符合公主形象的极道语气反问着。
「只要扯到哈乌利亚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算到我头上，这不对劲吧」
如此，阿一带着不满的表情反驳着，然而「不，无论怎么考虑你都是元凶吧」以认真的表情如此吐槽了。
「可是啊，我可没有用什么催眠术或洗脑啥的哦？　我只是将他们的斗争心彻彻底底逼了回来罢了」
好可疑。话说，这种逼到绝境本身就是一种“洗脑”吧？　全员都以这样的眼神望了过来。
然而，阿一先生却显得气势十足
明天之后，是有预定要去树海的。到时候会涌出大量的哈乌利亚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到时候那些家伙万一惹出什么幺蛾子又会乱七八糟归咎到自己头上真是麻烦透了。所以得先在这里就全力打好预防针！
「有句谚语叫穷鼠噬猫吧，就算是老鼠，被逼到绝境时也会向天敌露出牙齿的。不去战斗的话就无法生存下去，这点是生物本能上就理解的东西。任何生物为了生存都具备着斗争心。洗脑这种事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做。或者说，乍一看哈乌利亚族是突然心性大变，实际上，那才是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弱气温和的性格是长久和平的生活造就的必要性，如此的话，一旦遇到了突发的生存环境改变，显露出本性也是理所当然的。顺带一提，希亚的母亲就是一位身体病弱却有着英雄梦想的人，她的存在便可证明我的理论没有错。所以，兔人族也是理所当然地蕴含着斗争心的存在。如果莫娜·哈乌利亚还活着的话，恐怕根本没有我出场的余地，在相遇时就已经成为现在这样的哈乌利亚了吧。不，说不定是『由兔耳朵为兔耳朵建立的兔耳朵的独裁国家！　同胞哦！　由我莫娜·哈乌利亚，在此宣言　我将要成为树海的女王！』如此成为菲亚贝鲁根之王也是很有可能的。不，应该是，绝对如此。你们应该已经懂我想说的是――」
这一大段话正可谓是口若悬河舌灿莲花，此时影像中的加哈尔德正在发表败北宣言，阿一张开了双手，用爽朗的笑容以及没有丝毫烦躁与动摇的坚定态度极其自信的开口道。
「——这不是我的错」（十字：这段翻译到我吐血的暴言逆论，阿一你和懂王有的一拼。）
「「「「「「「「「「有罪！」」」」」」」」」」
这是个即刻全场一致的有罪判决
阿一露出了「为何人类之间无法互相理解呢」的表情来，希亚则是「不要擅自把别人的母亲大人变成哪里的革命家啊！」的火冒三丈中。
就在此时，
「……原来如此。当时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啊」（十字：说话前加了……我还以为是月说的。结合下文才发现翻错了，这是特蕾希说的，居然没有嘚斯哇，不习惯了。）
为女性阵营准备宴会用晚礼服的特蕾希回来了，既是看见的满是闪闪发光的彩虹特效与马赛克遮挡的画面，依旧是可以想象出当时惨状。她的脸颊一阵抽搐。
「服装的准备完成了？」
听到阿一的询问，特蕾希重新振作起来，微笑着点了点头。
「诶诶，请各位去享受愉快的时光吧嘚斯哇！」
即便是狂犬皇女，这方面还是挺有淑女味道的。女性之间的化妆打扮时间，一定是充满了欢乐的。
被之前看到这些超现实主义的场景刺激的精神终于恢复过来，女性阵营之间传来了如花开放声响。只有一人除外。
终于理解到自己辛苦编辑的特效影像就如同烂片般不受待见，月导演沉默无言地解除了过去再生的影像播出。不，是像已经失去所有一般陷入自闭中了，就那么站着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希亚只好将她抱走了。
「咳~哼，那之后，各位请欣赏由我主演的宫殿入口处的攻防战吧……」
看样子希亚似乎是很像展现自己当时的表现，但爱子和昭子却苦笑着摇了摇头。
「真是抱歉啊，希亚桑，我也好母亲也好，都已经“吃”不下更多的哈乌利亚了。」
「编辑影像也需要时间的吧？」
诶~希亚将视线转向堇他们一行，果然，全员都在苦笑着。
「嘛，就这样好了吧？　反正就是靠近了的就被一通殴打，或者冲了上去一通殴打，没差了吧？」
「……嗯。所以大概就是满地碎肉了」
「这个比砍头的现场还要凄惨吧。」
「用战槌与拳头打死的吧？　啊，不行。光是想象……呜呃」
「希亚姐姐。缪呢，想要去选晚礼服的喏」
「缪的感性实在不能在受到更多的扭曲了。希亚桑，真是对不起了。」
吐槽从阿一、月、香织、雫、缪到蕾米亚为止。
这次轮到希亚自闭了，仿佛燃尽了一切力量般坐在地上不动了，怀里抱着同样燃尽的月。
真没办法啊，香织说着只好把两人扛在了肩上，她可真是健壮啊。（十字：仔细一想，香织可是力敏双SS+）
「那么各位女士，请跟着我从这边走。」
特蕾希开始为女士们做引导，阿一此时歪了歪脑袋。
「喂，那我们呢？」
「没问题的嘚斯哇。我已经叫了别人来帮忙了……」
正说话间，门口那边传来了一个稚嫩的声音
「姑、姑妈大人，听说您叫我过来……」
接着走进来的是个十岁左右的银发美少年。
他正对为何自己会被叫到这个已经被通告禁止入内的诅咒之地而感到惊悚不安。果不其然，就如同被安排好的那样。一对兔耳出现在了他视野的末端，
「咿！？　斩首怪物啊！？」
「谁是怪物啊！」
「好胆量啊，雷蒙德皇太孙」
面对希亚的吐槽与涅雅冰冷声音，陷入抱头O防状态的，似乎是一位出身皇族的少年。
「我来介绍一下斯哇。这孩子是我的侄子雷蒙德。是我叫他来给各位男士们做引导的哇」
「这样子是能做引导的状态吗？」
阿一如此吐槽。
「如果哪天我不在了，他身为军事国家皇族的继承人，就这么一直害怕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也是一种治疗手段得斯哇。」
「不是还有叫汉德拉的家伙么，把那个像娘们一般发出悲鸣后昏过去的孬皇子叫来不就得了？」
抱有这样简单疑问的不止阿一一个，其他人也都这么想……不，还有一个人除外，用看鬼畜一般的眼神看向了特蕾希。
「？　怎么了么，莉莉哟」
注意到提奥投来询问的目光，莉莉亚娜眼神游移不定，最终开口道，
「那个，他是，那位……已经亡故的拜亚斯殿下的儿子。」
「「「「「诶……」」」」」
莉莉亚娜原本的婚约者，那个皇太子，之前影像中脑袋飞走的男人，瞬间略过所有人的脑海。
所以，就是说，为了让这孩子克服恐惧，要由他来为造成父亲死亡的原因之一去做引路人。
「你这种做法更加亵渎哦！」
希亚的说法，在场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失礼了呢。就凭那个穿着衣服走路的垃圾哥哥？　难道你觉得他会是个像样的父亲么？」
或曰，其他拥有皇太孙立场的孩子还有好几人，基本全是侧室与小妾所生的，其中不乏还有被下手的佣人侍女生下的，那么理所当然的所谓父子间的交流是不存在的。
愁和智一露出苦涩的表情说道。
「真就是个体现了“暴君”这个概念的人啊……」
「然后，被名为哈乌利亚的这种更为强大的暴力给击败了。这种事在这个国家的王侯将相中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当然，对于希亚酱和涅雅酱的嫌恶是不会那么简单消除的。」
特蕾希用澄澈的表情说完耸了耸肩膀
「好也罢坏也罢，这就是实力至上主义的哇。嘛，从今往后也必然会做出改变吧。因此，比起像汉德拉他们那种已经思考僵化凝固家伙，这些还能弹性思考的孩子们，更应该为了帝国的将来而努力才对。」
「那不是因为最能弹性思考的特蕾希大人要转职去了吗？」
「您在说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呢得斯哇。腹黒王女」
「谁是腹黑啊！」
无论如何，看样子姑且是有所考虑之后才去认命的。
然而，雷蒙德君的恐惧也并不寻常，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
总之先用“镇魂”帮他安定下精神，接着为了让他好好履行引路人的职责，在场的各位父亲们正打算一起过来安慰他……
随着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缪走了过来，正当众人不知所以时，她蹲下身去，在瑟瑟发抖的雷蒙德身边，乖~乖~地用手抚摸起他的脑袋。
刚开始雷蒙德被吓了一跳，但当他感受到那温柔的手势，以及见到出现在视野边缘小小的双脚，终于有了一种安心感，最终轻轻地抬起了视线。
「不要紧了么？」
「亚、亚人不要碰我啊」
差别意识还远远没有消除，不如说正因为还是和孩子，才会对周围的耳闻目染深信不疑，他甩开了缪的手。
见此情景涅雅立刻炸毛了
「你这家伙，宰了你哦！昂？要不要在斩首之前先把手指都给折断呢？昂？」
「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果然，涅雅酱似乎真有三种人格存在呢。
雷蒙德君的脸色已经有发青转为雪白了，眼泪也要夺眶而出……
「涅雅酱，请不要怒号了，拜托你了的说」
「是，大小姐」
“刷”地恢复一脸认真，快速回到缪的身后正襟危坐，这样子挺让人无语。
对雷蒙德而言这是极具冲击性的景象吧，眼泪都缩了回去，恐惧感也都被吹飞了，只剩下难以置信！　就只能以那种表情交替地看着缪和涅雅。
「真是万分抱歉，大小姐，是我多此一举了。」
「没有那回事！涅雅酱，为了缪的事而感到生气真是太谢谢你了」
「惶恐至极」
这是什么啊。这到底算什么啊！　那个恶魔般的哈乌利亚竟然像别人家的猫一样老实，如同忠犬般的顺从！　带着一脸惊愕的恍惚，雷蒙德不假思索地开口询问。
「你、你究竟是何人」
「缪啊，就叫缪哦。初次见面！」
如同母亲般和煦的笑颜。这时，啪咻一声幻听穿过了脑海。
「好。好可爱……」（十字：完了，又一个被击沉了，缪你其实是魅魔么？233）
雷蒙德君双眼大睁。用手捂住了胸口。就像是心脏被击穿了一般！
以熏子为首的女性阵营都用手挡在嘴边发出“哎呀呀”的声音，然后变成了贼兮兮的笑容。
阿一和愁已经开始压向拳头了，鹫三和虎一赶紧夹住了他们。
尽管雷蒙德君歪着脑袋发出「嗯？」的不解神情，但对缪而言，如果能够多少消除掉一些少年与涅雅他们之间的隔阂，便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那个呢，帝国这边想要马上和涅雅他们之间马上搞好关系是很困难的，这一点缪也清楚的喏」
「那、那个……」
「但是，王国也好帝国也罢，都在为了变得友好而努力着，缪也觉得这样就很好的喏」
「……」
「所以，所以能首先从和缪成为朋友开始吗？」
缪是海人族，同样是兽人。但是，对帝国而言双方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怨怼与憎恨。位于西海出身的海人族们，一直以来都是受到王国保护的特殊种族，所以就缪来说同样对帝国也没有什么憎恶的感情。
所以，肯定的，比起树海中的兽人族要更加容易接近。成为一座在少年与涅雅他们心中架起的全新桥梁，将来能携手开创全新的未来。
那言外之意，到底传达到了吗？
至少，守护在周围的大人们是理解了的。蕾米亚对此满心自豪，而堇她们等人的脸上都像是品尝着温暖的奶茶一般的表情。
在此之中，雷蒙德双眼紧紧注视着缪开口了，
「十分乐意，请务必与我成为好朋友！」
如此回答了。
「喂，那个小鬼，你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吧？」（十字：阿一爸爸的警觉……233）
「这下子……蓝迪尔竟然多出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呢」
「不愧是蕾米亚桑的女儿。缪酱也是个魔性之女啊。」
「香织桑？　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就在众人谈话间，雷蒙德君站了起来，之前那难堪的神情已然不翼而飞了，他用手擦干眼泪，下一秒便换上一副男子汉的脸庞。
「姑妈大人，真是抱歉，让您看到我这么不堪的样子了。不过，我已经没事了！　缪的话，我一定会完美地护送她的！」
「不，我只是让你给各位男士带路而已嘚斯哇。」
怎么会这样啊…………把就快再次奔溃的雷蒙德扔在一边，特蕾希转身对众人说道。
「那么各位，我们开始移动吧。魔王大人，恕我冒昧，雷蒙德就拜托您多关照了。缪大人的事实属意外，还请您别把他埋葬在黑暗中了。」
「才不会这么做的啊。」
「雷蒙德，万万不能失礼了。魔王大人他，可是缪大人的父亲哦」
「！？　我明白了！　一定会全心全意侍奉好的」
特蕾希行了一个优雅的提裙礼，带着女性阵营们离开了。叽叽喳喳聊着新生恋爱话题的喧闹声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大门的另一端。
在一时安静下来的会场中，雷蒙德君一个利落的转身，望向了阿一开口道。
「那么我们也请出发吧，义父大人！」（十字：小子啊，你很勇啊？！）
「感觉你是在讨厌的方向上成长了不少啊」
正在无奈叹息的阿一……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咧嘴一笑。
「雷蒙德」
「在的？」
「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吧，一会的立餐派对上，王国的蓝迪尔王子也会来的。」
「？　那有什么问题么？」
「蓝迪尔和你一样哦？」
「……？　！　吓！？」（十字：老爹说要用魔法打败魔法……阿一说要用臭小子打败臭小子。）
觉察到其中的意味，雷蒙德的目光明显地动摇起来
看着一脸坏笑的阿一与被煽动的可怜少年，愁他们已经惊愕的哑口无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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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服装分列在两旁，整间屋子仿佛变成了一条时装走廊。
连墙面也被改造成了展柜形式，其中摆放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饰品与鞋子。
如果告诉她们这里一切都可以自由挑选，甚至可以随意将自己中意的东西带回家，那么此处对于来访的女性阵营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乐园了。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
「……」
令人感到耀眼的双大剑与让人目眩神摇的神罚苍炎互相对峙着，正如它们的主人那般一触即发，这使得原本会是乐园的地方如今更像是地狱的战场。
侍女们和裁缝们都躲在房间的角落里，互相紧握着彼此的手瑟瑟发抖中....。
「阔啦，香织！　差不多可以了！」
「月酱也是，那么危险的东西快收起来啦！收起来。」
薫子与菫，各自训斥着女儿们。然而，
「不行！，母亲。女人也有不得不去拼命的时候！」
「……义母大人。女人，也是有不能去原谅的事存在的。」
如此反驳着，看来两人完全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了。
其原因是，
「这一次，轮到我去穿那件婚纱礼裙了哦！」
「……对“笨蛋织”而言还太早。来世的话可以期待一下。」
说白了，就这么点事。
往昔之时，在那场惨剧之夜发生的晚餐舞会上，月是以那身纯白的晚礼服姿态出场的，那简直就如新娘一般。会场上所有的视线都集中于她一人身上。
所以，那件纯白的晚礼服也就成了香织这次的目标，然而，月却并没有让出它的打算。
提奥见此状，呀嘞呀嘞地耸了耸肩，随手“啪唧”打了个响指。
『……嗯。我要这件礼服』
『休想！凭啥让你能穿婚纱礼服啊！』
『……本来就是婚约发布会，所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吧！』
『那是莉莉的吧，你打算喧宾夺主对吧！对吧！』
就像是和现实中的两个人重迭了一样，过去的那两个人出现了。
『不如说，这件由礼服我来穿，月的话……好，这条给你、我觉得你穿着会合适！』
『……！？　笨、笨蛋织？　是错觉么？　那个，看着像是小孩子穿的哦？』
『是的啊！很适合你哦！』
过往的月其眼中失去了高光，双手中出现苍炎卷起了的火球。
香织说道『怎、怎样？是要干架么！？　行啊，谁怕谁啊！』说着拿出了缠绕着银光的双大剑，两人开始对峙。
现在，这场景几乎和当年如出一辙。不对，过去的两人立刻就进行激烈冲突了。
雫开口道『住、住手了啦！　会给周围添麻烦的——啊，我想要的那件礼服都沾上灰尘了！？再不住手我就把你们都宰了！』就在她怒吼的时候，希亚和提奥飞快介入冲突的双方之间，夹住了两人。
在影像的角落里，同样能看到瑟瑟发抖的侍女与裁缝，以及正在拼命维持结界保护他们的小铃。
如此看来，当时那场服装争夺战已经在不为人知的时候发生过了。
「就以前的香织来看真是难以想象啊。感觉她是与暴力无缘，基本上执著心也比较淡薄，总是以他人优先的好孩子才对。」
「……是恋情使然，把她变成那种样子了。」
看着香织从小长大的雾乃脸上浮现出苦笑来，昭子则睁大了眼睛显得有些讶异。毕竟昭子是对已经变得很能干架，也很病娇之前的香织是一无所知的。
怎么会，以前竟然是那种清纯代名词一样的人……如此，用着一种看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地步之人而感到痛心的眼神望向了香织。
「那时候的香织啊……已经不在了啊」
「也不用在那种缅怀故人的气氛下说吧……或者说，差不多该去制止她们了吧。」
雫也是同样的眼神。就连爱子也不禁流露出苦笑的神情来。
「多么棒的杀气得斯哇~。那么， 作为优胜者的选择权将会花落谁家呢，就由我特蕾希·D·荷鲁夏作为见证者与判决者吧！　热血沸腾，血肉翻滚的服装争夺战~~~准备！！开....」
「不要再煽动了啊，狂犬皇女」
带着闪闪放光的愉快表情的特蕾希，正打算发出开始的信号，此时希亚从她身后飞扑了上来，一记德式背摔砸到地板上制止了她。
地板和后脑勺都凹了下去。皇女大人像被拖上岸的鱼一样抽搐起来。看到这一幕侍女中有些人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哈乌利亚哟！哈乌利亚又暴动了啊！」「特蕾希大人死掉了！？　这家伙太过分了」如此开始哭嚎起来。
被轻描淡写地无视了，
「希亚酱！　拜托了！」
「了解明白」
受到堇义母大人的拜托，希亚“唰”地指向了香织。
「缪酱、涅雅酱，决定就是你们了，对香织使用“抱紧”“缠绕”！！」（注：精灵宝可梦系列的招式梗）
「妙~呜」
「咩~啊」（注：名字谐音梗）
虽然没有从精灵球里蹦出来，不够孩子组的两人依旧是发出口袋怪物般的声音扑向了香织。
先不说最擅长用“水系”的缪，不过为何连从不知道这游戏存在的涅雅都能理解这指令这件事就十分诡异了，哈乌利亚首屈一指的“最能干兔耳少女”果然深不可测。（十字：“最能干的”和“深不可测”的用词放一起，总觉的哪里不太妙……233）
「呀，缪酱，涅雅酱，快放开啊！　分解魔力发动中很危险哦！」
差点就变成尘埃了！虽然马上就能复活就是了....　如此这般用最平淡的语气说着最可怕的话，薫子不由地翻起了白眼，缪和涅雅则用泪眼汪汪的神情看着香织。
无声的表示「可以住手么？」，香织「呜」地一声沉默了，最后无力地收起了双大剑。
将这一出视为破绽的月大人。
「……希亚、缪、涅雅，干得好！就这么给我去死吧，笨蛋织！」
只会排除想排除家伙的“神罚之炎”被释放了出来，然而，
「呼嗯」
吧唧一下被捏碎了，被希亚的手。（十字：BUG兔徒手捏爆了神罚之炎………没天理了。）
「……姆，希亚，别来打扰我——」
「身体，折迭起来，还是原地拉长，选哪一个好呢？」
「都不是人体能选的啊！？」
希亚贱兮兮的笑着，月则是喷出了大量的冷汗。（十字：说个笑话——月大人是正妻！）
月感受到了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在往前踏出一步，就算身为不死的吸血姬，也会被变成不愿去想象的怪异东西吧。于是乎，月乖乖熄灭苍炎老实了下来。
「义母大人！　镇压成功了的说！」
「不愧是希亚酱！　漂亮的手段呢！　缪酱和涅雅酱也非常感谢了哦？」
「喵！　简单的工作的喏！」
「惶恐至极」
南云家的实权，通过这一系列的互动不难看出，是由堇牢牢掌握着的。
侍女们都以敬畏的眼神注视向堇，魔王的母亲，真是可怕的存在啊。
堇为了改变气氛“啪”地拍了下手说道，
「于其互相争夺，不如干脆大家一起穿上纯白的晚礼服就行了吧！」
大家都像新娘一样有什么不好。倒不如说，这样才是最好的！　如此笑着给出提案。
熏子和雾乃、昭子、以及蕾米亚都赞同这是很棒的提案。不知为何只有侍女们「诶！？」地发出了困惑的声音，然而却没有被谁注意到，堇开心地继续说道。
「啊啦，蕾米亚也要穿哦，和缪一起穿也挺好的呢。」
「欸！？　我也要么！？」
这是在暗示“母女一起都成为阿一的新娘吧”么？蕾米亚如此想着，脸上渐渐泛起了红晕。
毕竟在地球住惯了，对时尚也很感兴趣，可以满足憧憬的话，要说高兴自然是很高兴的，可是……
「如果只是缪也就算了，可身为母亲，还是比大家年长的我也跟着这么闹腾的话……」
「……是要说不像话么。都超过三百岁了，要穿纯白的礼裙不行么？」
「同上。超过五百岁了就不行，你是这意思么，蕾米亚哟。」
不知何时绕到背后的年长组们，将手压在蕾米亚肩膀上，用＜●＞＜●＞的目光瞪着她。（十字：这种目光常见于四格漫画《平凡日常成就世界最强》中）
「……蕾米亚桑，你忘了么。就算和我比，那也不算什么哦。」
爱子也快陷入黑暗面了。实际上，爱子是要比蕾米亚年长些的。
我啊，看着就这么不像大人么。要不，干脆堵上性命冲进冰雪洞窟去获取变成魔法吧……爱子如此嘟囔着。
这三人都是那种外貌与年龄不符的模样，就算是其中外貌最为年长的提奥又是个厚脸皮的变态，不知不觉间，平时最为稳重又身为母亲，并且能够维持一种包容力全开氛围的蕾米亚，反倒成了最像妻子们中最像年长者的存在。
其实，蕾米亚并没有“都是BBA了就不要装年轻了啊”这种意图的发言。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穿会害羞，所以就随便扯了个借口，只是没想到大家会对年龄这件事如此上心。
「那就一起穿吧。新娘打扮和年龄根本没有关系。哦吼吼~」
如此一边边留着冷汗，一边撤回了前言。
虽说那样的蕾米亚妈妈让人担心，不过缪更担心的是涅雅酱这边。
「我也要穿新娘服么？　也就是说，这是今晚迎来初夜也可以的许可？　但是，这是义母大人独断专行的决定……不，正因为有义母大人的助力，乘此机会全力猛攻的话，或许真有机会也说不定。　既定事实，这听起来真是甜美啊，但是，我还需要一步。对，没错。等月大人他们全体袭击BOSS，场面变得混乱而混入其中的话！　气息操作全开的话……能行！牙白牙白的说。我的智谋真是可怕啊！」
「我觉得那是“耻谋”呐喏。涅雅酱的突发奇想才是最可怕的东西呐喏。」
看着一个人嘟嘟囔囔小声谋划着如何袭击BOSS的方案，然后“库库库”地露出“愉悦”笑容的涅雅，缪的眼神就如同看着什么可悲的生物。
就在这种状况之中，一直沉默不语的莉莉亚娜似乎是有要说的话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一般，显得有些尴尬，最后仿佛下定什么决心似的开口了。
「那个！」
发出了比想象中还要大的声音。嗯？全员注目与她。
「那个，就是呢。我有话要告诉给各位并且能够做为选择晚礼服时的参考，就是关于纯白礼裙，那个，数量，少一点比较好！多换一些其他色彩的裙子，那样比较好呢。」
说的不清不楚，但明显能让人听出话里有话的意思。
「莉莉，这话是因为当前流行的风向原因么？」
香织如此询问，而回答她的却是复活过来的特蕾希。
「不，这话说的是帝国文化得斯哇」
差点就真的死翘翘了，希亚·哈乌利亚你真是个调皮鬼！　特蕾希说着还向希亚跑了个媚眼，希亚使出了马德里克O回避，这让特蕾希有些失落，不过她正打算继续解释。
「那个啊，特蕾希殿下。文化是指……」
「啊啊那是，香织~！　这个回头我再给你解释！　比起这个——」
「纯白的衣服是童装的证明，成熟的淑女是不会穿那种衣服的。」
无视试图蒙混过去的莉莉亚娜，特蕾希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全员，都变成了，诶？的状态。
「那是纯真无垢的象征。但是，大人是无法做到纯真无垢的吧？　所以，帝国上下没有会穿纯白衣服的大人存在嘚斯哇。」（十字：帝国人意外的直爽，很有自知之明啊！）
「……呃，那新娘服呢？」
用颤抖的声音发出询问的是月。特蕾希直截了当回答道，
「当然是，象征战争与帝国的红色嘚斯哇！鲜明的红色奢华礼服，才是新娘的颜色嘚斯哇。」
这样啊。
也就是，说，那一日，仅只有她一人穿着纯白礼裙进入会场的月…………
「哦呼」
两颊通红的月用双手遮住脸蹲了下去。
「但、但是，当时没人有违和感的样子啊，也没人指出不妥呢？」
提奥小心翼翼地顾及着月的心情说道，特蕾希看了一眼月回答
「嘛，是从目测年龄上来说没有违和感吧。」
真是没有慈悲的回答啊。果然如此，就目测而言，月看起来也就十多岁的前半左右。勉勉强强穿着童装也不会显得太违和……应该是这样的。
此时每人都在思考同一件事，唯有爱子焦急地提了出来。
「那、那个，就当时的画面来看，似乎给人一种气氛非常好的感觉啊，简直像是阿一君和月桑他们两人的婚约派对一样，周围的人似乎也都在祝福他们两人啊。」
「诶诶，所以，当时所有人大概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个男人的守备范围多么广啊”的样子」（十字：说白了，当时帝国贵族眼里阿一的确就是在炼铜……噗）
菫作为母亲而言，一脸难以言喻的表情。但，还有其他追击。
「还有，雫大人当时穿的是酒红色的晚礼服吧？」
「诶？　啊，是呢……等，等一下。从这对话的流向来看……」
「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不过雫大人被皇帝陛下求婚这件事当时就已经流传开了，考虑到这一点，身穿酒红色礼裙的雫大人就被认为是公告接受了求婚这件事了」
「胡扯的吧！？　不过我啊，当时确实被当成墙上的花呢！」（注：壁の花在日语里是指摆设用的艺术品，能看不能碰的意思。）
「诶诶，并且是身处魔王大人身边。以至于，事件之后有不少贵族提出猜测……最终说法是，正妻是雫大人，月大人则是在成年前就确保的侧室。在此基础上，选择酒红色礼裙的原因是由魔王大人在向皇帝陛下宣告雫大人是他的东西，绝不允许向她出手的感觉吧。」
「当时受到注目的理由竟然完全出乎预料之外了！」
雫同样双手覆面蹲了下去。顺带一提，特蕾希的视线最后捕捉到了香织，香织则吓的绷紧了身子。
「怎、怎样子呢？」
「香织大人的那件衣服，少许，性意味上的增强设计呢。就帝国的基准而言，就是『是带着被带回去过夜的觉悟来的！』这种感觉，那么被人误会也不奇怪——」
「哦呼」
香织也是双手覆面蹲下了去。
就帝国文化上来看，当初的服装选择有些过于荒诞了。
虽然异国文化差确实让人恐惧，但真正可怕的是在这些细微琐事上都能读出大量信息的贵族社会。（十字：人人都羡慕嫉妒贵族，却从不考虑成为一个体面的贵族需要做出多少努力。）
「话说回来，当时侍女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堇她们带着的同情的视线集中在因羞耻而颤抖的月等人身上，莉莉亚娜则是稍微有些生气地看向了侍女们。
就当时而言，光是自己遇到事就忙的不可开交了，状况不断容不得自己去指出这些琐事，之后又发生更多大事件自然没有旧事重提的必要，不过既然今天回到了这里，自然而然的要翻一翻那些本该对此做出说明的侍女们的旧账了。
被莉莉亚娜、特蕾希、还有其他女性瞪着的侍女们，颤抖的更加厉害了。
「有、有提醒过，但是……」
「但是？」
「提醒的话好像没能传达到的样子……」
「嗯？」
对着歪着脑袋一脸不明所以的众人，侍女小姐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大声回答道。
「我们是做出说明了的，可是根本没人在听！我们确实说过的！」
提奥“啪叽”打了个响指。开启了过去再生开始确认。
一拍、二拍。
确实如此，诚如侍女所说，她们的确拼命想要传达晚礼服的信息含义，然而却被月她们晾在了一边自顾自的争斗，而雫则为了阻止她们错过了这些信息。
结果，『那件晚礼服还是不要穿的好！』如此说着，甚至以专业的毅力穿梭在飞来飞去的魔法弹与银光之中给予忠告，最终却被『你们也要来打扰我么？』这样的话与咄咄逼人的眼神给吓退了回去……
「嗯。自作孽不可活呢」
对于堇的话，大家都没有异论。「真是万分抱歉啊」月她们的道歉声也传了过来。顺便的，熏子也很抱歉的底下了头。
「我的女儿给您等添麻烦了，对此真的很抱歉。请问当时负责现场的其他人现在在哪里？如果可以的话，我去想亲自去道歉谢罪。」
与之相对的侍女小姐，有些困扰地转过头去……
「……真、真是抱歉啊。前辈她们，那个，已经不在这儿了。」
听到这里，连月她们也抬起头来，以“这是怎么回事？”的视线询问着。然而，得到了预想之外的回答。
「神话决战之后，在人员重新整顿的时候被开除了，原因是对魔王大人的夫人们玩忽职守，当时的责任由全员一起承担。」
「现在立刻让他们复职就行！」
「……请把住所告诉我，我要传送过去谢罪！」
「那个，她们财产的一部分也没收了……」
「「慰问金，我们会拿出一大笔钱的！！」」
月和香织，整齐划一地同步低下了头。
那之后，虽然得到了当时的侍女们的住址，月她们也想早点去道歉和赔偿，然而……
如果一下子突然传送过去谢罪，不仅仅会让当事人感到困扰，反而会吓出心脏病吧，在莉莉亚娜和特蕾希的劝解下，这件事暂且就交于特蕾希去处理，方式以约见当事人并撤销不名誉处分等。
在那之后，满心羞耻与愧疚的月她们，不得不承受来自堇她们母亲组与缪她们年幼组的苦笑，终于是老老实实听着侍女们的建议，好好选择出席晚会时的礼服了。（十字：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毒打，教他们如何做人。233）
魔王一行的来访欢迎派对上，气氛异常的沉重。
完全感受不到欢迎的喜悦。
但是，偏偏又无法拒绝。
有的仅仅是「绝对要！活下去！！」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以及「屏息凝神！我就能活下来！」如同掠食者面前的兔子一般赌上性命的斡旋着。
当然了，这次的会场所在并非是当年那个被诅咒的惨剧之地，而是別的场所。然而，众人依旧抑止不住去想象。再一次，灯火突然熄灭，脖子一凉，脑袋“咻”“咻”地搬家的场面。
其证据就是，
「……不知道为何，大家都各自带着提灯来的呢？」
阿一在休息室里通过阿拉克捏事先观察会场中的情形，脸上满是无语的表情，众人竟然为了抵御黑暗不惜自己带着提灯参加晚会。
「自那一天之后这种行为就在贵族间流行起来了呢。现在已经是时尚之一了。根据用户的需求，还有各种丰富的设计哦。」
以觉醒的恋爱之情克服了心理创伤，年仅十岁却表现出堂堂正正气度的少年——雷蒙德君，正在为阿一等人详细解释着。
「最近开发的是以坚固为主的，魔法具款式有……能放出光眼镜型、戒指型、吊坠型、耳环型和头饰型，这类直接能发光又不显突兀的饰品是最受欢迎的。」
「这也太怕黑暗了吧？」
一旦真发生什么，就会出现全身发光的贵族，原来如此，太魔幻了！（音符：让我想到了灯光舞表演）
「各种崭新的照明器具是从王国那边进口来的，还有帝国自己的工匠们受到这些的启发而创作的。」
「……是么」
是错觉么？能感受到来这一系列策划背后某个公主脸上挂满了黑色的笑容。
「那~个，大家，脖子上面都带着护颈诶，这也是最近的流行么？」
听到愁的问询，雷蒙德君点了点头。
「如果脖子裸露在外面就无法安心下来」
这次轮到智一开始脸颊抽搐了。
「……是我看错了么？　那位妇人戴着的，怎么看着像是金属的……那个……」
「怎么看都是项圈对吧？」
「好像是为了不容易脱落而挂上了锁的样子呢？」
当鹫三和虎一代替沉默无语的智一指出时，雷蒙德君的眉毛变成了个“八”字。
「比起设计感，追求坚固的人更多一些……毕竟命更重要啊。」
「阿一，你能想想办法么？　实在叫人看不下去了啊。」
那是当然了，已经达成奴隶解放的现在，一眼望去，反倒是帝国贵族更像奴隶了。
今晚前来参加派对的，除了皇帝加哈尔德及其亲信之外，还增加了一些额外来宾，像是宾妃们身后的家系族长之类，加起来大约五十人左右。
如果只是其中个别人的个人嗜好，那倒是可以无所谓，然而这是那次变革留下的深刻爪印，这就让一会儿将要进入会场的愁他们压力山大了。
「嘛、嘛啊，总觉得那边的策划者会来贩卖更有品味的项圈的」
就算是阿一，也有些不忍直视了，但是考虑到至今为止帝国对待奴隶所做的一切，也只能说是自作自受了。说罢，阿一便移开了视线。
此时，休息室的大门被敲响了，门外传来了特蕾希的声音，看样子是女性阵营的准备已经结束了。
在房间角落待命的佣人在确认阿一点头同意后，打开了大门。
「哦哦~ 这可真是华丽呢！！」
「啊啊！　实在是斯巴拉西！！」
从沙发上一跃而起的愁和智一，他俩的脸上表情正在闪闪发光。
虎一和鹫三虽然没说什么，但「嚯」的感叹声还是漏了出来。
实际上，虽然那个会场的氛围如同战场一般，但是只要她们一旦进入，能够确信这种不愉快的氛围会被一扫而空，因为如此美丽的画卷就展现在众人眼前。
堇、熏子、雾乃、昭子等母亲组们，大家整体上都是稳重、优雅的长裙打扮。艺术性的刺绣中，用了特殊的线，随着角度不同反射光的亮度也有所变化，与高档的装饰品搭配在一起给人一种端庄、闪耀、神圣的美感。（音符：在此我推荐一哈近月少女的礼仪系列gal）
化妆和发型的设计，也理所当然是一流的。先前旅行中那喜忧参半的庶民身姿已经看不到了。那里有的只是即使被说成是贵妇人也完全能够让人信服的只属于成年人的美丽与性感。
「菫，来站在这边，我要拍照了！」
「等。快住手啦！　很丢人的！」
「不要！　我的菫照片收藏集中又要增添新的一页了！！」
看来愁爸爸，私下制作了太太照片集的玩意儿。毕竟cosplay也在兴趣的范畴内（实际上，别说沟通交流了，当时两人根本还没认识呢，就各自做巫女和神主的cosplay潜入进了神社，最终两人是在被逮捕时才相遇的），所以也有大量收集的从堇年轻的时候开始的cosplay照片。
真是不太想知道这种事，儿子的视线望向远方的虚空。
然而，熏子和雾乃那边则是让他们的老公重新陷入了热恋，这种无法用价值衡量的赞誉，使她们面红耳赤地用手摸摩挲着脸。
对于香织来说这还算是司空见惯的场景，而无论是虎一爸爸帅哥造型还是雾乃妈妈的恋爱少女身姿，都让首次目睹的雫惊愕地睁大了双眼。
「母亲，我拍下照片了，回去之后让父亲也好好看看吧」
「是、是呢……」
这也是那也是各种和睦的夫妻，这确实让昭子感到有些羡慕，爱子微笑着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从那样的亲人们身上移开了视线，阿一首次正式欣赏起月她们的身姿……（十字：“阿一首次”这个写法居然用两个片假名“ハジメ”，白米你丫的好玩么！）
「……感觉兴致不是很高呢？　发生什么了吗？」
阿一在悄悄靠近过来的蕾米亚耳边轻声询问发生什么。
「没什么问题呢~，只是决定要谢罪与支付赔偿金了而已。」
「真就闹出幺蛾子了！？」
阿一的混乱加深了！
「会让客人感到无比迷惑行为的事实也被判明了而已。」
「还有，经受了一波文化差异的洗礼的感觉」
提奥和莉莉亚娜加入对话并走了过来，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与结果。
原来如此，阿一点头苦笑不已。不管怎么说，带着自我厌恶与羞耻感这样的情绪出席派对可是不行的。
阿一赶紧赞美了所有人，实际上，就连组织语言的辛苦都没有。只是把自己想的说出来，其本身就是一种绝赞了。（音符：虽然我语文自认为还不错但是撩妹还是做不到啊~~~~）
蕾米亚选择的是一条人鱼款的晚礼服，它极好的凸显出了蕾米亚的优点。鱼尾的造型虽然很长，但因是蕾丝的质地能隐约看见其中紧致的美腿，这种性感的造型与她那柔和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
提奥选的礼裙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很酷”的感觉。胸前依旧看着像是要掉出来一般，然而却没有下流的感觉，用腰带和装饰物收紧的整体造型，给人一种“看啊，这才是成熟女性”的感想。
莉莉安娜和上次截然不同，她选的是一件迷你裙长度的礼服。用大量丝带和褶边被装饰着，整体上是蓬松可爱的设计，给人一种她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的印象。
而希亚与涅雅以及缪居然也是差别差不多的打扮。
或许，是早已预料到这次晚会的会场充满了悲壮感，从而意图通过敢于穿着贴近希亚和涅雅的服饰来增强双方的友好感，从而拉近彼此间的隔阂吧。
然后，那是
「四个人在一起，看着像姐妹呢」
听到阿一微笑着发表的感想，莉莉亚娜与缪互相笑着望向对方，看来缪也是出于同样的意图。
香织穿着的是一件大开背设计的性感晚礼服，月选的则是肩膀周围与正面有大量露出却依旧带着俏皮可爱感的小恶魔风礼裙，雫则是在连衣裙的外面披上了一件给人沉稳感的羽织，爱子的晚礼服为了露出度采用了拼接大量的碎花蕾丝布料的手法。
「大家的服装都很合适哦~」
阿一再次开口做出总结，月她们的心情也终于恢复了正常。有感到高兴的，也有感到羞涩的，也有稍显局促又或是哦呼呼的笑着的。
只是，有一点，是无论如何都很让人感到在意的
「为什么大家都要用鲜红作基准色调啊？」
这也太让人在意了！　是关系好么？　对感到不明所以的愁他们，不知为何穿着某saber的战斗礼装，难道要去哪里参加圣O战争么？带着全身满是槽点氛围的特蕾希正欲回答，（十字：其实特蕾希的形象比起saber来说，更像是pcr里的克里斯蒂娜。）
「……“闭上嘴”」
「唔唔！？」
被月抢先发动了“神言”。然后，女性阵营们都像是共犯般互相交换着微笑，对着一脸懵逼表情的男性阵营，
——秘密哟
如同开玩笑一般的宣告了。
然而，阿一他们得知红色系在帝国是新娘的颜色，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是么……嘛，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就是了。」
阿一笑着如此总结道，随即用眼神向特蕾希示意，特蕾希点了点头。
「那么，我们出发去会场吧」
说完走在一行人最前，担任起了向导。
这里是，庆祝加哈尔德皇帝与魔王一家的友好交往，然后还各种大段大段深沉祝愿用来代替打招呼的欢迎派对。
之前那些表示已经紧张到快吐出来了，还怎么站着吃啊！之类想法的皇族与贵族们当下则是，
「去信仰吧，信仰魔王大人哦」
「相信者可得救赎」
「不如说，信仰既是义务」
「就是那样。懂了么？是义务哦？履行义务！」
怎么说呢，这并非是什么过去的再生影像，而是临时赶来参加晚会的贵族大叔们，竟然像是哪里的委员会一般开始布教（？）了，托他们的福，现场的气氛没那么拘束了（但是，被传教的那一方眼睛开始转圈圈了），
「加哈尔德陛下，可以帮我读一下这段台词么？」
「啊？嘛，行啊……『欸，有趣的女人』『敢用这种态度对待我的女人，你还是第一个呢』这是什么啊？」
「老公！　快录音！？」
「棒极了，菫！　这可是现实中的“本大爷皇帝”的样本——『欸，有趣的女人』『敢用这种态度对待我的女人，你还是第一个呢』」
「稍等一下！　你在干什么啊！？　你打算用那个做什么！？」
「「？　做参考资料啊？」」
「所以说是做什么的啊！诶~~我只有不好的预感！把那个给我！」
「请不要那么粗暴呀！！」
「喂喂，你对我妻子做了什么？　小心我让你吃苦头哦！」
「嚯？　就算是魔王的父亲你也不过是个一般人而已……」
「我可是会在儿子那边有的没的添油加醋夸大其词一番哦！」
「你是恶魔啊！？」
「咿呀，现实的“本大爷皇帝”不但不答应帮忙，我还被粗暴对待了！」
「这玩笑般的反应是怎样啊！？　可恶，你们果然真的是那个恶魔的双亲啊！」
如此，加哈尔德被南云夫妇的戏弄的场景，被下面的臣下们解读为，皇帝与南云家构筑起了亲密的关系，顿时会场内洋溢起了安心感。
智一与薫子、昭子极具常识性的应对，八重樫家队武道精通谈话，都使他们被恐怖封闭的心被逐渐解放了。
缪率先融入了帝国侧孩子们之间——雷蒙德自然会在，之外还有最年幼的公主艾莉儿和其他孩子们，她那遗传自母亲的那种和煦让孩子们之间谈话像鲜花般盛开着……
这样那样之后，晚会开始时的那种如同上战场一般的气氛基本已经消除了。
开始之后大概过了三十分钟左右。
在几乎可以用和谐的气氛享受着饮食和交流的时候，“哼”的一声，阿一抬头来注视着虚空。
「加哈尔德，王国的露露亚莉亚王妃与蓝迪尔王子已经做好准备了。在这里开个“门”，没问题吧？」（十字：这是……状况发生的节奏？！王子战争开始了？！）
「哦，可以的」
从怀中掏出一张金属制的卡片，阿一随手将其扔进什么都没有的空间中。
然后，在这处什么都没有的空间中以金属卡为中心开启了一道“门”，露露亚莉亚与蓝迪尔，以及荷莉娜走了出来。这就是之前交于荷莉娜的，专属于她的门之键。
为了排队特地花费心思准备的着装的露露亚莉亚正面带微笑地准备致辞——的那之前，
「米、缪哦，　您是，多么，多么的美——」
蓝迪尔像是梦游病人一样，开始摇摇晃晃了。
身穿朱红色迷你裙，头发编的很精致，还稍微化了一点妆，今晚的缪，给人一种大姐姐的味道。
这一下，彻底击穿了蓝迪尔的心防，命中，好球！
周围的一切已经无法进入他的视野了，就这么靠近缪，伸出手去——然后被人紧紧握住了。
「真是好久不见了呢，蓝迪尔王子」
此人正是雷蒙德。其实，在休息室里见到盛装打扮的缪的瞬间直到刚才为止，他都处于失魂状态，一直对缪投以炙热的视线，甚至稍微给人一种他是跟踪狂的错觉，直至见到意中人出现危机（？）才彻底复活过来。
「您是……雷蒙德皇子」
「诶诶，是我没错。连招呼都不打就对淑女出手，真是的。难道一段时间不见，似乎连基本的礼仪都忘记了么？」
「出、出手！？　不是的！　缪，这是误会！　余只是——」
「缪，请安心吧！　由我这雷蒙德，一定会从某些屑男人手里保护你的！」
「竟然对她直呼其名！？」
少年们的视线相交了。
一目了然，双方完全理解到了对方的想法。
没错，这家伙毫无疑问是，
（（敌人啊！！））
如此种种。
「蓝迪尔，不快过来打招呼是在干吗——」
「臭小鬼们。只要我涅雅·修塔特尔姆的兔耳还耸立着一天，你们还敢想着能触碰到大小姐？」
露露亚莉亚大人打算提醒儿子的声音，却被涅雅包含杀意的呼呵声给盖过了。
「就一会儿哦？先来打个招呼——」
「嘿咿！？　哈乌利亚啊，兔子耳朵啊！？　生气了哦！　雷蒙德哥哥大人！　谢罪啊！　马上谢罪啊！」
原本微笑着轻声提醒对方去打招呼的话语，被之前安静站在一边的艾莉儿却因涅雅突然翻脸而发出悲鸣声给吹飞了。
露露亚莉亚的笑脸僵住了。
不过周围谁也没有关注到她，孩子们之间的想法正在激烈地碰撞着。
「我、我和缪之间的关系是——」
「昂！？」
「嘿咿！对不起！！」
「涅雅酱，冷静一下！」
「不，大小姐！　我之前一直看气氛保持着安静，可这些个小鬼们看您的眼神和说出的话实在让人讨厌！　投胎去吧！　把头留下！」
「那肯定不行吧！啊，裙子下面藏着小刀啊？住手！！」
「咻，咔呼，咻——嘶」
为了制止如恶鬼般盯上雷蒙德君脑袋并打算切下它的涅雅，缪拼命的地夹住了她。看到缪她们如此激烈的行为，好不容易保持没有晕过去的艾莉儿终于还是呼吸过度了。
「涅雅！　你差不多行了！　既然声称缪是你的主上，那你想让她在公共场合因你而蒙羞么！」
「将后顾之忧彻底斩断是我等的使命！　就算对象是你也不会例外！好色小鬼！」
「才、才不好色呢！」
涅雅迸发出杀气，蓝迪尔王子已经泪眼汪汪，以雷蒙德为首的其他孩子们也卷了进来，艾莉儿已经翻着白眼倒下了。昏厥的倒计时开始了。
即使事已至此，自己的初恋与敬爱的姐姐已经被魔王夺走了，然而，自己仍是毅然决然选择了踏上追求魔王之女这条悬而未决的荆棘之路——我，蓝迪尔·S·B·哈利希，事到如今怎会因这点事而心生胆怯！！
虽然对需要使用魔王赠予的礼物而心有不甘……咬了咬牙齿，咯咯作响的声音与面对涅雅的杀气而瑟瑟发抖的身体都不能阻止他，解开上衣的扣子将其脱下，然后将手伸向了腰间圆筒状的物体。
“咻——嗡”的声音响起的同时，“光之剑”出现了。
「喂，阿一！　那个！　那个是光O啊！？」（十字：原文是ライ○セーバー，即：Lightsaber 就是光剑，说激光剑的给我看十遍星战！）
愁半是惊愕，半是兴奋地用手指着那玩意儿。
「嘛。好歹也是义弟（小舅子）。和父亲你们一样，我也给了他一件护身用的神器。圣剑既然跟着勇者私奔了，那作为圣剑的替代品，配的上下一任哈利希国王的，就是这把蓝迪尔专用的“光剑”咯。」
好像就是这样的。智一他们确实被赠予了护身用的神器，看样子露露亚莉亚王妃和蓝迪尔王子也是出于同等考虑。就阿一的性格而言，大概连说明书也一起给了。
其证据就是，蓝迪尔王子将一只手的两根手指向前伸出，另一只手将光剑大幅度拉开。鹫三祖父和虎一桑瞧见了这一幕显得非常兴奋。（十字：没理解错的话，就是星战EP2还是3里欧比旺的那个架势）
「型态Ⅲ，索O苏！　防御特化之型！」（十字：第三型·索雷苏，凯南拍手，埃兹拉叫好，欧比旺直呼内行！）
「这是为了护身用呢，能够接受」
型也好剑也罢与原型都稍有差距，但是，总有一天蓝迪尔王子会成长到欧O旺大师那种程度吧……（十字：这还真就欧比旺了？！你也要占领高地么？）
这先撇开不谈，无暇顾及大人们的兴奋，孩子们当下可是很认真的。
「艾莉儿公主！　您请快些退下！　不然会被卷入的！」
「诶？　啊，蓝迪尔大人？」
原本吹出泡泡昏厥过去的艾莉儿皇女，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唤回了理智。然后，她看到了把倒下的自己庇护在身后，手持光剑摆开架势的王子殿下。心动了！
「好胆识呢，蓝迪尔王子。你色眯眯地盯着大小姐的代价，就在这里偿还吧！」
「这、这么厉害啊，但，余也不能输！　帝国与我国是盟友关系，余作为下一任国王，绝不能让你出手！」
面对那个哈乌利亚，敢于正面挑战的蓝迪尔，真是充满了男子气概的身姿，阿一他们发出了「哦哦！」的赞叹声。
帝国贵族的大伙那边也是，
「原本因莉莉亚娜公主而存在感稀薄，没想到竟然拥有如此气魄！」
「王国之未来可安泰矣！」
「为了帝国而亲自握剑……太让人感动了」
一片赞美声的风暴，加哈尔德抚摸下巴，对此显得饶有兴趣，或者说正在重新审视蓝迪尔这个人。蓝迪尔王子的股值，因为哈乌利亚的缘故（？）正在加速暴涨！
与此同时，
「……我么，为了我啊」
哦呀？艾莉儿酱的样子看起来……
察觉到了的阿一，思索了一番，随即露出一抹贱笑，念话开关ＯＮ！
『想要力量吗？』（十字：噗，多么经典的恶魔的低语，这次还是魔王的低语呢？2333）
「诶！？　什么！？　是谁啊！？」
『想要力量么？与王子一起并肩战斗的力量，想要么！？』
「……想要。我，想要力量！！」
『那就赐予你吧！』
手头正好有这么一套被缪回绝的装备，　阿一手上的“宝物库”闪过一道光。
然后，一道闪光亮起，艾莉儿的身边像开出一朵花似的，花蕊中出现了一把适合儿童尺寸的魔导铳。
这一幕，让以月为首的女性阵营全都目瞪口呆地望向了阿一，然而阿一对此毫不在意。
艾莉儿酱只在刚开始的短时间内，感到很吃惊地眨了眨眼睛，然后，下一个瞬间脸上就换做了下定觉悟的表情。（十字：小皇女要转职成魔法少女了！？）
接着，一个华丽的转身立定，不知为何貌似很习惯了似的，双手举起魔导铳对准了涅雅。
「蓝迪尔王子！　不，达令！　我也要战斗！」
「喔，要小心——嗯？　稍等一下！　达令是啥鬼啊！？」
「我啊，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十字：标题出自这里，什么都不怕的用枪的魔法少女……呜哇）
「等一下喏，艾莉儿酱！　这个可不行喏！　脑袋飞走的flag立起来了的喏！」
「呜，连妹妹都振作起来了，而我在缪的面前到底做了什么啊。打起精神来，雷蒙德哦！」
看到艾莉儿酱因为萌生出爱意而克服了创伤后觉醒的身姿，雷蒙德君也振作了起来。自然的，愉快犯赠送的礼物也送到了。与蓝迪尔王子所拥有的外观相似的圆筒出现在了雷蒙德君的眼前。
「这就是我的力量么……我会做我该做的！　缪的心，我也会一并拿下！」
“咻——嗡”一声出现了的是红色的光之剑。虽然和黑暗面没啥关系，但是却似乎暗示了将来的样子。（十字：爵爷直呼内行！不过实际上红光剑和黑暗原力本身也没啥关系，纯粹是因为西斯用的凯帕水晶是人工制成的。）
阿一脸颊的两边被香织和雫分别捏住了，你到底让孩子们再干什么啊，“和善的眼神”刺的他生疼。
「雷蒙德皇子！　别说傻话了！　缪她，那个，缪是余的，对吧？　你看吧」
「达令？　……是、是这样子啊……」
艾莉儿酱，终于觉察到了这事前因后果。
以及，「BOSS？　为何要给他们武器……这样啊。这就是对我的试炼么？　是要我把接近爱女的可恶蝼蚁集中起来排除掉的命令吧！！」「怎么想都是爸爸的恶趣味的喏！」传来这样的对话，还有缪狠狠瞪过来的视线。
「缪大人！你是怎么想的呢？」
「？」
「蓝迪尔王子与雷蒙德皇兄，你到底选哪一个！！」
孩子们之间的四角关系，都被大人们看在眼里。蓝迪尔与雷蒙德一起道「哪。哪有人问的这么直接啊！」各自满脸通红，并且都用期待着什么的眼神望向了缪。
这其中，此问题的意义何在？……缪那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一拍之后终于理解了，用认真的神色回答道。
「爸爸之外，都是没戏的哦？」
会场瞬间变得一片死寂。蓝迪尔与雷蒙德陷入崩落。
然后，帝国贵族们这才反应过来，如此说来的话。缪酱所穿的晚礼服，同样是红色基调色系的呢。
如果那个选择，并非单一向其他女性阵容“看齐”，而是在此之上另有所指的话……
「南、南云阿一……你啊，就算没有血缘关系吧，可这么幼小的女儿……果然疯了啊」
「欸？这是啥展开啊！？」
对于阿一，帝国的各位用一种迄今为止都有所不同的恐惧眼神注视着他。
「可恶啊，果然最终的阻碍还是非魔王莫属了啊」
「这可是……强敌啊。或者，与王子共同对抗才是上策么……」
「唔，就是那种还不在意的态度，吸引住了达令的视线啊！不能原谅！」
孩子们之间自个的表情已经吐露出内心的想法与被下定的决心。
看起来，此时的阿一成了千夫所指的恶役角色。他不得不慌张地提高音量来试图解开误会。
真就是混沌不断加深的派对会场。（十字：阿一到哪里，哪里就会陷入混沌，不愧是天命魔王。）
在那之中，
「呼呼，我啊，明明是王妃来着……」
眼角流下晶莹闪亮水滴的露露亚莉亚的身姿，缩在了房间的一角。
「母亲大人，那种感觉，我感同身受啊。」
莉莉亚娜的表情，非常非常的温柔。
王国的王妃与王女成了关系要好的壁上之花，用通透的表情眺望着充满喧嚣的派对。
题外话：托塔斯旅行记到此就暂时告以段落了。下回是深渊卿京都篇。然而情节安排上出现了问题，导致前后矛盾，只好重新构架剧情走向了，一时间可能赶不上下周的更新，有可能会导致拖更一周。请各位多多包涵！！
（音符：下周鸽了~）
（十字：实际上当时我就注意到了，浩介与阴阳师扯上关系必然和酒吞童子的标记有关，但是休学旅行篇和魔王勇者篇的时间线是对不上的。看看白米怎么解决吧。）


◎后日谈Ⅴ——


◎001深淵卿第三章 序曲
位于英国北部的某个森林的深处。
这地方以前是个空气中充满阴郁、粘稠感以及恶意的地方，现在，此处的空气清新到令人惊讶。
「就在这儿，有个活了千年的魔女么……」
在森林的最深处，以难以置信的表情喃喃自语的是光辉。
并且此时此刻，他正站在因爆炸而炸出的圆形土坑的正中央，环顾着四周。
「嘛。不过是自称罢了」
「不过，那种可怕的压迫感也确实挺强烈的，我觉得不太像是说谎的感觉。」
作出回答的是在附近的阿一与希亚
阿一的脚下有数个神器正在来回滚动，似乎是在进行某种作业。而希亚则是身上缠绕着七色史莱姆……正确的说，是正像玩小沙包一样玩弄着史莱姆。（音符：史莱姆由来详情请回顾希亚篇）
「呐，光辉，这有那么不可思议么？」
如此询问的，是正和光辉一样东张西望的莫亚娜，接着，
「哼，女王（笑）还真是无知呢」
发出嘲笑的是，来自异世界——妖精界的前天树女神奥拉萝特。
此时的她正如同爬行动物一样四肢接触着地面，身上正泛起淡淡的光，这些光通过她的四肢传导进了地面，看起来似乎同样正在进行某种作业。（十字：感觉奥拉每次出场都很残念……）
也就是说，她现在不能动。
「哼」
「嘿！？」
莫亚娜使出一招“踵落”，用伴随着劈开空气声音的凌厉的下劈攻向奥拉萝特，........奥拉萝特头部旁边的地面被打凹了下去。（十字：如果是穿着高跟鞋用的话，能拉出刀光了吧……溶解莉莉丝直呼内行！）
不愧是原本战士之国的战女王。真是凌厉的一击。只要被击中，如果是普通人的脑袋被击中，那估计就像拍烂的西红柿那般惨不忍睹了。
不过看上去，这一击仅仅是作为威胁，并未完全命中……也并非如此，而是奥拉萝特拼死避开了那气势饱满的直击，此时她额头上已经冒出了如瀑布般的汗水。
「刚、刚才，你是想杀掉我吧！？」
「怎么可能。堂堂女神怎么会因为我的一踢就嗝屁了呢？　我想最多也就是受个重伤而痛苦不堪这点程度罢了。」
「光辉桑！　听到了么！？　这女的，简直是个野蛮人啊！」
「等下！　向光辉告状很卑鄙诶！　呐，光辉！　这家伙，是个屑女人哦！」
光辉的视线望向了阿一。他的眼角正在下拉，明显是在寻求帮助。
不过毫无疑问的，被阿一无视了。
然后光辉又望向了希亚。然而对方正在整理兔耳上的毛，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诶~~那个，莫亚娜。这事对我们这种地球出生的人来说没有实在感啊，或者说，正因为来到了能够证明地球也有“幻想风”事物的地方，反而给人一种不真实感吧……」
话虽如此，对地球人来说，魔女这一存在，终究是童话故事里的存在。无论是魔法、神话、还是传说，都不过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并且直到不久之前，光辉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十字：坚定的唯物论者遭到了现实的背刺……233。）
所以，光辉到现在都还很难相信。
即使是已经看过了这里的过去再生影像。
没想到阿一与希亚旅行来到的这地方，竟然真的存在着自称活了千年的魔女，这片大森林也是因为吸收了大量祭品而遭到诅咒诞生出来的。
不仅如此，在这个直径五十~六十米的原型空地上，曾经还存在着地球的大树——“王树”。
「呜呃。光辉和魔王大人出身的世界，实际上对魔法没有认知的世界，这听着简直像是开玩笑啊？」
「魔力之类的几乎都无法察觉，也是没办法的啊。」
数秒前还是杀人未遂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两人竟然在很普通地对话着，就这一点上来看，那种互撕的“交♀流”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光辉望向远方的虚空。事到如今已经不会再去慌慌张张的斥责哪一方了。“世界树的枝叶”复活之旅的准备行礼中有着好几种神器，其中就有着能够复活的神器存在，如果有个万一，哪方不小心把对方正给宰了，快点复活就行了吧……光辉正如此思考着。（十字：这已经是自暴自弃的堕落勇者了吧？！）
光辉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思考模式已经趋近于魔王了，等发觉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定会陷入绝望吧。
「话说回来，这里的“思念”真是何等庞大啊。简直是宝库。只要地球的大树能复活，天树也一定能立刻得到恢复的。那么以地球传说为源头的妖魔与其子嗣们也将恢复正常了。」
奥拉萝特的脸上浮现出喜悦的笑容。即使已经从女神的位置上隐退了，那慈爱的神情，就如同思念着孩子的母亲一般。
没错，今天，是阿一他们为了让地球的大树复活而来的。
理所当然，其他成员也都在。
「……阿一，这边搞定了哦」
「阿一君，烧过头了哦！　森林里放火怎么看都不正常的吧！」（音符：森林防火标语小队何在？）
「这里真的不是哈尔崔那大迷宫么？　中途开始就感觉变成了地狱，变成了火海。」
「啊，抱歉。这个确实是预料之外的……」
从森林深处回来的是月、香织、提奥三人。她们此行是去复原为了消灭魔女而被连累的森林。
接着，雫和爱子也从森林中回来了。
「阿一，在指定的位置布置的神器，已经准备就绪了。」
「守卫用的拟似树妖也已经准备好了。」
一旦王树复活，这里便将成为地球上的圣域。更何况，还是地球上不可能存在的巨树突然出现。
当然，复活后的王树也要和大树乌雅·亚尔特装上认知阻碍神器，卫星是肯定发现不到的，不过地面上也同样需要做些手段来保护王树。
为此就需要布置神器与使魔了。以此来制作出一个以大树为中心方圆一公里内，常人无法靠近的结界。
「谢了啊，雫、爱子。哦~，缪她们也回来了」
稍微转移一下视线，则看到了缪和蕾米亚。顺带一提，还有抱着缪的英国保安局局长夏伦·玛格达妮斯女士。
蕾米亚眼神略显空虚，夏伦奶奶则有些害羞。
毕竟这里是英国的土地，想要创造一个不可侵犯领域的话，还是让保安局长亲自来确认比较好。其结果，
——也就是说，能见到缪对吧？
如此，就带着与目的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回答，一起飞过来了。
被称做是和国家结婚的，冷血的铁血之女的局长大人，一如既往的只要和缪扯上关系，就会变成慈祥可爱的老奶奶。
但，从蕾米亚的反应来看似乎不只是女儿被抢走了那么简单。
「蕾米亚？发生什么问题了么？」
「不，老公，神器已经安装好了。虽然，基本上是贝尔芬格桑他们安装的，但是……」
「但是？」
「……抱歉，就和平常那样。就稍微移开了下视线，缪似乎又结交了个新“朋友”。」
「……怎样的？」
「我没看见所以不知道……但听夏伦桑说，貌似是什么名叫“凯尔派”的水息马啥的。」（注：凯尔派，英国传说里的水妖精、水鬼、淹死鬼，样子参见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
「是么……」
「是啊……」
被夏伦奶奶抱着缪雀跃欢呼着，而奶奶则带着羞怯“嗯嗯”点着头。不愧是钢铁之女。目击到了英国传说中的生物，丝毫没有动摇的样子。
「说起来有件事要问你来着。」
就在光辉、月等人正在对缪的特性与局长的钢铁心脏露出微妙表情的同时，阿一看向了奥拉萝特。
不过奥拉萝特此刻正忙着探索地下是否残存着王树的残渣，只好「嗯？」地歪了下脑袋。
「说起来我们家缪啊，总能在这地球上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存在呢。」
「传说中的存在，是这样子么？」
「是啊，而且越想越奇怪不是么？　虽说是“思念”的宝库，但地球上没有可以实现具现化的“念素”啊。」
对于阿一的疑问，奥拉萝特用“原来如此”般的表情回答道。
「思考后得出的可能性有两种」
首先是，那些被说成传说中的存在，其实并不是幻想出来的存在，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
也就是说和那些恶魔是一样的存在。他们虽说是圣经等书中所记载的传说中的存在，但实际上地狱就是某个异世界，而恶魔则是实际存在的异世界人。与之相同，如果是异界生物，那自然与念素无关。
然后是另一种可能性，“在王树毁灭前就从妖精界逆流而来的存在，并且活到了现在”....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因为没有念素的存在所以死了就确实是死掉了。不过虽然无法像在妖精界那样还能复活，但因为“思念”本身还在。所以只要不受外部因素的干预，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且不会陷入疯狂。」
「这么说的话，不久前还有一阵“阴阳师热潮”的呢。」（十字：网易出来挨打！）
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光辉如此说着。
「说道平安时代啊，你看，不是说是妖怪猖獗的时代吗？搞不好，说不定并不是前人把不太清楚的自然现象都甩锅到妖怪头上……」（音符：794年-1192年  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开始，到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
「实际上就是充满妖怪的时代么？　……这么说来，时间大概是一千年前左右呢……」（十字：用神代衰退理论来说就是像位于极东岛国的日本或是欧洲最西的英伦三岛离开大陆的关系还能保存着最后一部分灵气，直到一千年前左右才逐渐消失，地球文明彻底离开神代。）
正好就是王树毁灭的时代。
香织和爱子的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了。
「诶？　这么说来，阴阳师是真的存在咯？」
「驱魔师都是真的存在了，这么考虑的话，日本存在阴阳师也不奇怪吧！」
「……呜~嗯，到底怎样呢？　至今为止也没接触过，政府的，那个，服部桑也从来没有提及过啊，难道不觉得奇怪么？」
对于雫的指摘，原本兴奋不已的香织和爱子情绪又低落了下去。
「也未必的吧。」
「阿一？」
「你看，现实中忍者也是存在的吧，表面上是保安公司之类的。」
「！？」
雫被戳中了盲点。虽说忍者只是以前的谍报员，并非什么超自然的存在……即便如此，也不能断言阴阳师就不一样了。（十字：实际上阴阳师和阴阳寮的地位与我国古代的堪舆师和钦天监是一样的，后面传说的越来越离谱罢了。）
「嘛，就连国外的驱魔师都窥探过我们回归者的现在，身为本国的阴阳师却和我们没有丝毫接触，如此来看就算过去确实存在过，如今已经消亡了的可能性是有的。」
「被恶魔附身的人进入日本时也没有丝毫的应对来着呢……」
就在阿一和光辉对话时，他们口中的那个“驱魔师”加入了对话。
「是这样呢，我们奥姆尼布斯也不知道日本有类似的组织存在。」
最后一组也回来了的样子。刚才回答的就是驱魔师组织奥姆尼布斯的圣女克劳蒂娅。
以及，被克劳蒂娅环抱着导致一只手臂被埋进她丰满胸部中的浩介，还有抱着另一只手因为无法埋进去反而像是因肋骨挤压发出而嘎嘎声的艾蜜莉。
接着，后面还有保安局的凡妮莎，奥姆尼布斯的长官帕特利克--（对浩介投以『你这家伙快下地狱吧！』这种恶魔般的眼神）等人陆续到来……
「那、那个，两位，差不多……该放手啦」
浩介一脸尴尬地将视线望向对方。
「浩君真是的！说了不用在意的啦」
「我倒希望你在意一下啊！」
「你这样可是无法成为BOSS那样的后宫之主的哦？」
「我就没想过的啊！？」
「BOSS！　我等现在回来了！　任务完成的说！」
「听我说话啊！？」
一对蹦蹦跳跳着的兔耳。脸上挂着正妻的从容，用给人一种历经战火的战士般尖锐感的方式给阿一敬礼的美女——拉娜·哈乌利亚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BOSS，这里真是一片很棒森林呢！　王树的守护者一族这个称呼也极其响亮！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哈乌利亚地球据点的最佳候选地了！」
驱魔师组之所以在这里，自然也是为了王树复活一事，通过与保安局连携行动来一起应对世界的各种组织对此的觊觎。更何况就个人而言，也有着想要亲眼看见“传说中的世界树——的枝叶”重生的瞬间，这一小小的心愿。
至于，为什么拉娜会在这里，纯粹是因为这里反正要做成不可侵犯领域之森而刚好哈乌利亚又在寻找合适的据点，若哈乌利亚一族成为此处的守护者来说，王树的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索性干脆就叫她来参观一下。
「是么，这就很好了。」
「emmmm，不过富士树海与地下铁道也难分伯仲，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三个最终候选点中仔细斟酌一番。」
「请务必选这里啊。」
在树海中蔓延，或者盘踞在地铁通道中的斩首兔，这到底算是怎样的噩梦啊。难得的，在场全员一致露出了“我懂”的表情。
「这话我们之后再谈吧」
阿一的视线转回了奥拉萝特
「之前忘了问了，一旦王树复活，与妖精界建立了联系，当前世界就会再次充满传说中的存在吧……这样真的没问题么？」
「不会有问题的哟」
奥拉萝特似乎发现了什么，吐出一口气，缓缓站了起来。
「妖魔之子想要横渡世界过来的话，换而言之就得像那个：“哼~“”的人一样——」（深渊卿每次转身都会哼~一下）
「说了叫浩介就行啊」
「过来的只是分身一般的东西。像梦一样，没有实体的，绝大部分人也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其存在的。」
「也就是说，本体还在妖精界并没有移动，对么。」
「嗯，不过个别强大的孩子能够以自身源流作为“思念”的路标，单凭自己的力量逆流穿界，不过这也只是例外的事……亦或者是，像勇者召唤仪式那样的手段，不然的话，本体是无法移动过来的。」
并且，现今的妖精界已经整体衰退了。故此，
「那些孩子已经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大举蜂拥而至的，请放心吧」
「是么，这样真是太好了。」
「诶，再说就算有什么特殊状况，还有布拉乌·尼贝尔在——」
「「「不要提起汉女神啊」」」
「诶！？　连光辉大人也是！？」
背后散发着神性光晕，浓艳的脸上浮现着慈爱的微笑，自称只是丰满的半裸躯干上起伏着肌肉的脉动，男子三人组光是想到这幅光景都需要心理准备。（十字：有没有考虑我翻译的感受！？）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持有对旁若无人的魔王大人特攻技能的最强女神。
「魔王殿下，准备工作都完成的差不多了吧？」
大概是等不及看到传奇的复活了吧。除了保安局之外，还有里世界问题对应联合的各位以开口询问的帕特里克为代表，一个个都显得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了。
明明其目光是，『我要把你毁灭殆尽！！』这种程度的凶恶，但其内心却像个小孩子一样雀跃着。
虽说原本是评判信仰是否遭到了践踏的审判长，不过终究还是一个圣职者。面对神话复活这样的历史瞬间，其内心自然充满了喜悦之情。
「啊啊，是呢。奥拉萝特，怎样了？」
「诶诶，虽然很少，不过确实感应到了王树的碎片。那个魔女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对这里的保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
原本的话，要复活千年乃至更久之前就已经消亡了的王树并非一件易事。
再生魔法所能追溯的时间与魔力消耗量是成正比的，那么比起凭空再生出一棵王树，当然还是从碎片之类的残存物中来再生更加合理。这就需要用到奥拉萝特的力量了。
从光辉被连续召唤事件结束之后，又得解决因再次集体消失而在世间造成的骚动等各种琐事，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当然了，即使阿一已经掌握了无限魔力循环技术，但来自机工世界的“素子配列相互变化系统”却还没有实现小型化。
为了收集所需的魔力，只好再一次返回了Ｇ１０那边，就地算出所需要的魔力值并直接制造后封存进相应的神器之中。
总而言之，当前最重要的是，谋求妖精界的安定是第一顺位，然后是为光辉的“世界树枝叶的复活之旅”作个可行性实验。
「希亚，你那也OK了么？」
「是的，没问题了，啊！　索亚尔桑！　我可不想让莱拉桑趁着混乱之中变成已故亡者的说！」
王树复活之后，最终决定其化身是由司掌黑夜与黑暗的神灵莱拉来担任的。为此，神灵之间爆发了异常激烈的争吵，病娇系的火神索亚尔似乎到现在还无法接受这事。
有可能被被选为哈乌利亚族的据点。也就是说，可以担任亲爱友人——希亚的家人所在圣域的女神……这种事当然非我莫属啊！　似乎是这么说的。
但是，当询问哈乌利亚族的意见时……
——司掌暗与夜！？那当然是毫无疑问选择莱拉大人啊！？（十字：神灵被中二病患者左右的世界……太疯狂了）
如此满场一致的通过了投票，于是莱拉就被选择成为地球的女神（假）了
顺带一提，这里也将安置宝物库，将来的计划是当宝物库中的箱庭世界与此处连通时可以直接从此处移动。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没有坏处的职场，所以化身之座也被其他神灵们盯上了。（音符：就是希亚篇的史莱姆）
无论是一脸胜利得意表情的黑色史莱姆也好，还是发出怨念气息满脸不甘的红色史莱姆也罢，都被希亚狠狠抓住使劲塞回了宝物库中。
「月你们那边也OK了？」
「……嗯！　交给我」
月等人也点头表示肯定。缪、夏伦、帕特里克等人也退到了空地之外。
就这样，复活的仪式开始了
结果是……
在那一天，在地球上的某块不可视又不可侵之处，确实存在着的奇幻证明——耸立着的巨树成功复活了。
几个月后
修学旅行前一天的晚上，
——……君。爱着……还没……呼唤我吧？
遠藤家的一间房间里，传来了「呜……呃……呜……嗯」的声音。
是浩介。
在自己的床上不安稳地摆动着，似乎是做了什么噩梦。
那是种似乎有些痛苦，但似乎又有些爽，难以言喻的微妙气氛。（十字：这个时间点上承接前文来看，卿应该梦到自己被酒吞童子的巨乳闷脸了吧）
意外的，房间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
有人影闪了进来，偷偷爬上了浩介的床，观察起正在梦呓的浩介。
就这个瞬间
「哦……派！！」（十字：果然！我TM就知道！）
「吓！？」
浩介弹了起来。像是快窒息了一般，开始拼命呼吸，并且下意识地抱住了身前的人影。
「够、够了啊，快住手，我对拉娜是——」
「等、等下啊，快放开啦」
睡迷糊了的浩介，把脸贴在紧紧抱住的对方胸前磨蹭着，不知是想逃开好还是忍耐更好……从中可以看见男性本能的悲哀。
但是，马上就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嗯嗯～、嗯？　好硬？难道不是哦派么？」
被抱着的人物额头上，“吧唧”蹦出了青筋。
「像砧板一样真是抱歉呢，浩哥」
「诶？　诶诶？　啊咧？」
缓缓地抬起头，映入眼帘的人物是竟然是妹妹真实。此刻正满脸笑容地看着他。（十字：危！）
「听到你又在说梦话了，于是担心你就来看看情况，听到了很不错的话了呢。变态哥哥。到底是，梦见了什么啊？」
妹妹的笑脸好可怕。明明没有光源，可是眼镜却在反光，让人完全看不到她的眼睛呢。
浩介立刻冷汗淋漓，视线开始左右横移。
「那、那是……和以前一样，我不记得了。」
其实，从不久之前浩介就开始做什么奇怪的梦。和阿一他们商量过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于是打算在观察一段时间，但是……
梦的内容在醒来时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实在是难以判断的状态。
此时，带着眼镜的长男也跳了进来。
「哦派怎么了！？」
平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忘却弟弟存在，但只要弟弟口中说出关于女性的话题时就会立刻做出超人反应的宗介大哥，这说不定是某种基因突变了。
一定是弟弟带了女人回家，正在享用哦派么。这可绝不能原谅！　绝对要去干扰他！！　带着如此鬼气逼人的氛围出现了。
然而，现实看到的并非是那种令人羡慕的光景，而是弟弟紧紧抱住妹妹，将脸靠在她胸前不停磨蹭。
「你这阿比斯盖特（深渊之门）先生啊！！」
「嘎哇！？」
像是要刺进去般拳头刺进了脸颊，浩介从床上滚了下来。
「我呐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作为你的大哥而感到羞愧啊。」
「大、大哥，是误会……还有，语气，好奇怪啊」
「宗哥！　人家，被浩哥好过分的对待了。嘤嘤嘤~」
「等下啊真实小姐！？」
浩介捂着脸颊抗议着，真实酱则是“呸~”地吐着舌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宗介的眼镜泛起了光。被唰地快速推了一下。
「我呐啊，是长男啊。作为长男就得忍耐着啊。就算你是个狗屎后宫混蛋，我也没有出手啊。如果换做我是次子的话一定早就忍不住了啊。」
「不啊，之前你经常啪嗒啪嗒地打我……刚才，你还狠狠的揍了我啊。」
「那是因为你这混蛋想让自己亲妹妹也加入后宫啊！」
「不是说了是误会的吗！？」（十字：后宫里有妹妹不是正常操作么？？？）
「有欲望的话找个“妹妹角色”或是“熟悉的妹妹（邻居家小妹妹）”不就好了么！」
哦呀？　真实酱的视线呢……变成用看垃圾的眼神看着自家的长男了。
「等下，宗哥。这话我不能当做没听到了。这么说起来，你对之前来我们家玩的美月投去的视线……」
「！？　呜、哇啊？　那是，什么意思啊。可别说什么奇怪的话出来啊？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产生冤罪啊……」
「大哥，真的假的啊……明显很动摇了呢！」
「恶心！　宗哥和浩哥都很恶心！」
「不要说恶心这种话啊！　那是最伤男人心的恶语了啊！」
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的远藤家的孩子们，
被吵醒的父亲大人与母亲大人给予其神罚制裁后安稳下去自是无需多说了。
跨过这样嘈杂的夜晚，来到第二天。
「哥哥，路上小心，伴手礼就拜托你了，可别再带新的女人回来了啊。」（十字：这flag立的。）
「哦，浩介，去吧。记得带礼物。你如果找到愿意当你嫂子的女孩记得带回来也行的。」
「只是个休学旅行啊，什么都不会有啦，真是的……」
休学旅行还没开始就已经精疲力竭了的浩介，就这么离开了家门。
那之后，就在他上厕所的时候，集合地点的巴士就出发了。（十字：承接平凡学生日常之休学旅行篇）
就在他起身追巴士的半路上，还不小心踩到了不知为何趴在地上的后辈酱，发出「咕嘎！？」这种女孩子不该发出的奇怪声音。（音符：其实后辈酱有点东西的）
之后在巴士的车顶上感受着风。
在进到车内后，很快就因为睡眠不足而沉沉睡去，然后再一次喊着「哦派！」惊醒了，这次则成了全班的笑柄。（十字：隔壁乳龙帝直呼内行！）
这也好那也罢，浩介最初还因为一连串的问题而显得心情有些郁闷，不过等他穿过第一个观光地伏见稻荷的千本鸟居时，这些烦恼都被吹飞了。
多么庄严的，让人无法言喻的美丽景象啊！被感动治愈了心灵。
就在他边走边欣赏着沿途景色，满心佩服的时候。
突然、
「咦！？」
脖子附近传来了刺痛般的热感，让他不由地停了下来。浩介低下头来，赶紧用手去触摸发烫的地方。
正想着是不是被虫子叮咬了而用手指去揉，但那种感觉突然又消失了，仿佛只是自己的错觉，灼烧感和疼痛感都不翼而飞了。（十字：这个没猜错的话是穿过了某种结界时的反应。）
「这是怎样啊？」
本来正在好好享受观光的乐趣，却像是被突然泼了身冷水，真扫兴，于是发出了不愉快的声音。
算了，这也是不值得在意的事，正这么想着抬起了头——
「…………啊咧？　大家人呢？」
同班同学，都不见了。
不仅如此，所有人都不见了，那么多的观光客，一个都没了。
只有清新的、冷冽的空气抚摸着皮肤。
鸟居的前方看不见尽头，四周也不知何时弥漫起了薄雾。
这明显已经不是正常状况了。
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了伏见稻荷流传的不可思议传说之一，
也就是，“神隐”。
「……明明，只是来休学旅行的啊！」
泪.....流了下来。
实际上，浩介君是从最初第一个观光点开始就已经失踪了。（十字：这里承接休学旅行篇大家在车上找浩介时的回忆浩介到底什么时候不在的。）
自然到不能再自然的从众人的视野中淡化出去，其存在本身就是神隐的典范了。
并且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件事的发生…………


◎002深淵卿第三章 深山中的邂逅
注：本章节是用来布局用的，读起来可能会有各种各样难以理解的地方，不过随着事件的深入会慢慢变得明朗起来，还望大家理解！（十字：如果真觉得难以理解，我推荐先去看一下《东京暗鸦》。）
***「请恕我拒绝！」
庄重的声音，在鸦雀无声的房间里回荡。
坐在上座上的，是一位正在正座的老人。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穿着着上等的和服，并且给人一种司空见惯的印象。并且能从其身上感受到沉静与庄严的气场。
老人中规中矩的身材虽说不是特别好，但其端正的坐姿却给他人一种如泰山压顶般的压迫感。（音符：我打神族就喜欢泰山压顶）
散发出这样的氛围，再加上如无风湖面般平静的眼瞳，以及让听见的人都不由地咽口唾沫的超大嗓门。
就外人来看，那完全就是一副要吃人的架势。
另外一位虽说只看年岁的话要比上座上那人更老一些。但这位白发老者，即使散发着与自身碾碎相符的威严，但在那位的面前看起来却显得十分弱小。
「请您说一下理由。」
会给人一种身坠冰窟的错觉，老人以此般锐利的眼神询问着。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才对。」
「蠢货！」
面对直率的回答，让老人怒从胆边生。本已压制下的心火如同被投入了燃料一般，瞬间爆燃了。
「大晴殿下，土御門的悲愿是什么您心里有数么？」（十字：土御门就是安培晴明的后代，被天皇赐姓土御门，基本不用解释吧？难怪这段翻的我感觉是在翻时代剧……满脑子和式古风配乐233）
那炙热的，带着震颤的声音。可见其思念的深度，不，是语言的重量可见一斑。
然而，那个被称为大晴的老人回答时的感情，却是与之相对的冰冷而又直截了当。
「悲愿？明明就是妄想罢了。」
「这话我可不能置若罔闻！」
老人立起一条腿身子前倾正欲站起，大晴的气息却在这一瞬间爆发了出来。
「——请冷静一下。」
是很有礼貌的叮嘱，声音也很平静。
但是，很有效果。甚至让他的大脑也冷静了下来。
「……真是了不起的“言灵”啊。」
「失礼了。」
面对低头赔礼的大晴，老人虽然已经重新坐下，但表情如同嚼碎了苦虫一般。（十字：嚼碎了苦虫可以翻译成“痛苦面具”么？可以么？手动滑稽）
「快停下，大晴殿下。身为本家的大当家怎可轻易低头！」
「恕我直言，包括这话在内都已经是老掉牙了。」
「您刚才不就轻易展示了强大而古老的力量么？　难道您觉得我没有准备任何的“守护”么？　轻易就被突破的事实让我到现在都冷汗直流。」（十字：这种程度的言灵叫强大？那是因为你们还没见过月小姐……）
正因为如此，老人此次来访的目的——要得到大晴对某一计划的认同，还想再多说一句时……
「还请允许我再次无礼地说一些话。」
「——呵」
老人的话被打断了，
「你已经落伍了啊。」
明确的斩断了对话。在老人还说什么之前，就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在这时间点上，无论说啥都是白搭的，毫无意义可言。
「土御門的悲願？　长久以来政府对我们一族的不讲理与屈辱？　真是愚蠢至极。我们早该舍弃掉这些，过上现代生活了。土御門么，呵，早该完蛋了。」（十字：大晴倒是个明白人，不过就这剧情来看，大晴八成要被背刺的感觉。没猜错的话，这位土御门大晴就是深渊卿的新岳父了233）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您的想法。为了土御門之名的荣耀，想要拼尽全力去维持与延续的信念，我对此十分的理解与感激。」
「那样的话！」
「但是，你不觉得靠着这种从天而降的力量，在这太平盛世的时代中去掀起波澜这行为本身就是玷污自身名誉的做法么？」
「……你这资本主义的败北者。已经沦为如此俗物了吗？」
听到大晴这么说，老人终于失去了敬意，脸上因怒意而胀红。
「我等能够取回力量，本身就是祖灵的意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祖灵的意志啥的，老子压根就没听过啊！」
听到了“咕叽”之类的声音，那一定是老人忍无可忍的声音。
「公主的话，一定会听进去的！！」
「不会的。她不会听的。」
「够了！　我要见公主！　我要直接去和公主谈！　如果是那位大人的话一定会理解我们想法的！！」
「你想让还年幼的孩子做什么？想把她立为傀儡么？」
即使是听着老人那充斥在屋内的充满怒火的咆哮声，大晴的氛围也依旧如同风中的柳枝那般轻轻摆动而已。这反而让沉溺于怒火的老人，咬牙切齿无话可说。
「你们对于我女儿的种种期待，我倒也想听听看呢……」
他那个一族之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才能的独生女，拥有着特殊的能力。
从他到这间宅子来访起，老人说他带来了关于改变一族未来待遇与存在方式的非常出色的提案，也因此让大晴下意识地放出了不可视的压迫力。
「已经没有继续交谈的必要了。总之请你们不要靠近我的女儿。」
没啥可说的了。也无需再对话。这已经是决定事项了。
其所展现的语言外的意志，面对老人的执念，显然这种压迫感的力量胜过任何雄辩的。
在此之上，说啥都没用了。
即使能够理解，却又无法接受，老人背向大晴，咬牙切齿着。
「或许吧，你这家伙已经不再是土御门了。但是，土御门的谱系不会灭亡的。只要我还在，只要我们一族还在！」（十字：典型的被过去的辉煌束缚住了灵魂啊。）
甩出唾弃的台词，气愤不已的老人踩着粗鲁的步伐地离开了屋子。
听着那脚步声，与送行的佣人们慌张的声音，大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的，好麻烦啊。」
这句话，听着似乎不像是针对老人而言的。
双手在胸前伸出，仿佛捧着水一般手掌向上托举着，其视线落在手中之处。隐约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迄今为止，一直都是隐约能够感受得到，绝对没有明显到可以用肉眼来确认，不过如今，却是已经清晰可见了。
「为何，事到如今才……」（十字：阿一，人在车上坐，锅从山里来！233）
摇了摇头，再次发出了叹息。
正陷入沉思的大晴，突然想起了什么惊醒过来，说了句，这可不好，急忙冲进屋子从深处房间的壁橱中拿出了什么工具来。
那是一块三十公分左右见方的木板，其中心为圆形转盘的工具，上面写着类似汉字、线条和北斗七星的东西。（十字：这里拿出的是“式盘”而不是“司南”，两者间有区别，司南是任何人都会用的指示方向的道具如同指南针，而式盘则是我国古代阴阳家、数术家、堪舆师以及日本阴阳师才会用的专业工具。）
接着，大晴开始用比和老人谈话时更认真的态度来操控起道具。
那是何等厉害的集中力。转动转盘的手，再次发出淡淡的光芒，这一次就连他的眼睛也开始发光了，从光芒中仿佛能够看到他的睿智。
由于进行着庄重仪式的缘故，使得房间内的气氛都显得紧迫起来。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间，
「父亲大人？」
如鸟鸣般可爱的声音，将那紧张的气氛消除了的一丝不剩。
那是幼小的女孩子的声音。也是其爱女的声音。
她身在推拉门的另一边，看起来像是一副怕怕的样子。似乎是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打扰到父亲。
「陽晴么，怎么了？　快进来吧」
轻轻地打开拉门，一个幼小的女孩走了进来。
年龄大概是八、九岁左右。还不到十岁吧。身高也不足一百三十。（十字：深渊卿后宫中的萝莉角色登场，这下艾蜜莉最后的优势也没了，惨！）
她身上穿着淡桃色的浴衣，直至腰前的艳丽黑色长发。刘海修剪的很整齐，虽说还很年幼，却已经能展现出应该称之为“美丽”的容貌了。
「那位老人家已经回去了么？」
那是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坚实的措辞。举止也有品位，更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令人骄傲的女儿。那个老人将她称呼为“公主”其实是与其姿容无关的其他理由——怎么可能嘛。大晴的内心已经完全是笨蛋家长了，还在自顾自地点着头。
「啊。很爽快呢。感觉不管过多久，那家伙一直那么健康呢。」
阳晴形状姣好的眉毛为难地挤成了个“八”字。
「……对话的内容呢」
「不是你需要在意担心的事哦」
「……」
一脸难以接受的表情呢。丢开笨蛋家长的主观来看，她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很有可能，连会谈的内容也猜到了吧。
「还是说，你真想要他们说的那种生活方式呢？」
「！　……不。虽然对不起那位老人家，但这的确是个时代错误呢」
咕噜咕噜摇头的阳晴打心底讨厌那种生活，「但是呢……」如此把话接下去说道。
「我们一族发生异变也是事实。除了我们之外，还有深不可测的“回归者”们，梵蒂冈事件也是，世间开始出现各种骚动与异变了呢。」
「比起这些，阳晴你是怎么想的呢？」
「……是。就这么平稳下去，是不可能了。除了那位老人家的执念之外，似乎还有什么，不好的事将会发生的样子……」
这个预感，父亲大人也有吧？　如此说着，阳晴的视线垂了下来。先前大晴使用那个工具——式盘。是这一族代代相传的用于测算吉凶的工具。
大晴大笑着站了起来。
没有明说什么，只是边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边向走廊走去。
「父亲大人？」
对着身后正发出咔哒咔哒脚步声跟上来的女儿，大晴没有转身只是伸出一手以示停止。
「我不得不走了。」
「现在就要么？　去哪里呢？」
「去战场，去属于我的...战场。」（十字：此时我的脑子莫名其妙地响起了“僕らの戦場”……）（音符：巧了我也是）
父亲锐利的视线，让阳晴的脸色微变。
她是知道的。父亲露出这样的神情时，意味着什么。所谓的战场，指的又是什么。
「等、等一下，父亲大人！难道！刚才的式占是！」（十字：式占，用试盘推演天道命数的手段，有太乙、遁甲、六壬三种，我国当今基本已经失传了，日本那边战乱相对较少，保存的比我国较好，但内容却比较肤浅一些。为我国的遗失文化默哀三分钟。）
「不用担心，不是什么坏的征兆啦。」
「您在说什么呢！　话说，前几天不还吃了大败仗么！」
「没问题。这次一定全胜而归！」
就是这样，为了挽回上一次的败北，这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说着，从怀里亮出大量的钞票来。（十字：嗯？味道不太对，这战场……怕不是赌桌吧！？）
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让你走啊！　说着，阳晴飞扑向了父亲。
「不能让你去！　那天，母亲大人是有多么的难过，您忘记了吗！？」
「阳晴，这是藤原家的男人无法逃避的战斗。并且，等你将来有了伴侣就一定会理解的。你的话，一定会懂得。」
「懂个毛线啊！」
懂个毛线啊！　如此说着的阳晴绕到了父亲前进的道路上阻拦他，不知何处冒出来穿黑西装的精悍男人们「大小姐，请到这来。」「请别让家主大人太过为难哦？」说着安抚的话，并拉开了她。
「唔，都预测到这一步了吗！？」
「父亲大人我啊，对阳晴的事都能预测的哦。」
不管怎么说，大晴都似乎打算上战场去。决心和觉悟都已经做好了。
「父亲大人啊！」
「阻止也是没用的哦，阳晴。今天可是特别的战场呢。」
面对父亲突然转身快步离去的身影，被黑西装们阻挡着的阳晴，拼命地伸出手来想要抓住他。
她知道的，阻止是没有用的。
在自己出身前，父亲就已经是这么做的了。
今天的事，也不过是重复去做罢了。
但是，作为女儿来说，一次又一次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那样的父亲背影，已经不想在看到了……
所以！
「够了啊，快停手吧，父亲大人！　求你，求求你了——」
「别再用巨资去赌马了啊————呃！！」（十字：我TM就知道！！赌马还TM用式占！？……等、等下，说不定手游抽卡也可以……我这就去学！！）（音符:我怀疑白米入坑马娘了）
随着向虚空伸出的手，阳晴朦胧的意识逐渐醒了过来。
接着，她呆呆地看着手伸出的前方。
与刚才所在的宅邸完全不同的景色映入了眼帘。
郁郁葱葱的草木，隐约弥漫的雾中月光。臀部下传来坚硬触感传达着她正坐在地上的信息。
正身处昏暗的山中。
「我刚才是在……做梦？」
终于，认知跟上了现实。
手放了下来。与梦中不同的淡藤色和服进入了视野。上面有着尘土与草汁等些许污渍，可能是在山中走了许久留下的缘故。
袜子已经变得脏兮兮的了。草鞋依旧坚挺地保护着幼小的脚，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吧。
「那位大人，是我的父亲大人么？　……我是，陽晴……藤原家的陽晴？」
像是在确认什么一般，低声呢喃着。这时，喉咙发出一声咳嗽声来，身体传达了出口渴的信息，喉咙被一阵阵抽搐感袭击着。
手在身上无意识地摸索一番，咔哒一声什么东西掉了下来。其正体是个圆竹筒，口部还被木片塞着。
依旧是无意识的将其抓起，粗暴地拔出了木塞，这使得其中的东西撒了出来。虽然听到脑中传来「真不像话！」是对自己的举止的恼怒声，但此时正忙着品尝甘露般的清水的她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小小的喉咙里传来咕嘟咕嘟声，一口气饮尽了竹筒中的水。
「噗哈，爽了！呜哇……对、对呢。我是太累了呢……」（十字：这是在给自己粗鲁的举止找借口……嗯，又是个拥有大叔魂的萝莉么？）
喉咙得到滋润，让人神清气爽，自然而然地会想起现状。
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便有些泄气了。
要问为什么的话，现在的阳晴大半的记忆不见了。对，就是俗话说的失忆了。
回过神来的时候，自己就身在鸟居之中了，自己是谁，为何会在这里，对此皆是一无所知。（十字：像极了玩游戏开局跳过剧情和新手引导的你，我是谁？我在哪？我该干什么？233）
「好像有回想起什么了，难道记忆开始恢复了吗？」
似乎是和像是父亲的人之间的一些琐事，何时发生的也不知道呢。
不过，至少知道了自己父亲是个与严肃正经外表不符，内在却是个相当糟糕的大人。
要说的话，他为了赌博不遗余力利用占卜，怀里还藏着大量钞票，无论输了多少次，不顾妻子的哀叹与女儿的恳求，义无反顾踏上去赛马场的路。
「我记得……Ｇ１赛那天，没错吧？　真是的，说什么“特别的战场”啊。不，或许确实是特别的……」（十字：Ｇ１レース，赛马大会，玩赛马娘的朋友应该知道的更详细吧。）
虽然不记得那间宅子的细节了，不过大致从占地大小和其中人员的穿着来判断，应该是有钱人家吧。没错，肯定不会因为花钱玩乐导致家庭出现财政危机吧？从记忆中自己死命阻止的态度与沮丧的情绪上来看，父亲就是个“常败将军”的老赌棍了。
倒不是说，输了多少钱的事。而是不想看到每次因失败而备受打击落魄可怜的父亲形象，考虑到自己做女儿的心情，还是希望父亲快戒赌吧。（十字：听听这是人话么？不在乎输了多少钱？呵……）
阳晴想到这，不由“哈”地一声叹息。但是，由于稍微想起来，希望之光在内心深处点亮了。
现在至少该鞭笞自己的身体，面对当下的状况了。
这样一来，马上就想起了件重要事情。
「啊，对了……那孩子呢……」
阳晴赶紧向着四周东张西望一番，然而却未能找到目标。
一只白色的狐狸。
刚出现在这里时，除了一团浆糊的脑子里那暧昧的记忆，不知身在何处，往何处去，只是带着不安和恐惧一直就这么走着，在那里唐突出现的，是一只美丽的白狐。
白狐从稍远的地方盯着她，似乎是在诱导着她去往某个地方。
一般人大概会害怕得动不了了吧，但阳晴却走了过去。
虽说有着抓住救命稻草的想法，但白狐一向被视为神圣的存在，大概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伤害，这才是最大的理由吧。
说不定，它会就这么把自己带到认识的地方也说不定。
阳晴如此期待着，但……
「狐狸大人，狐狸大人」
呼唤了一会儿，依旧没有回应。没有再听见刚穿过千本鸟居进入深山时，它发出的那种呜哦呜哦仿佛是鼓励自己那般的叫声。
无论是虫子的叫声，还是微风引起的树叶摩擦声，什么都没听见。
压倒性的静谧，将自己包围着。
「呜……」
一旦意识到，立刻便被孤独感吞噬。虽山中还不至于是彻底的黑暗。可幽暗深邃的山中潜伏着怎样的危险依旧让人感到了恐惧。
不安感，一下子膨胀了起来。
「狐狸大人……不在了么？　是把我，舍弃不管了么？」
就像是一只流浪猫为了追求温暖而发出鸣叫的声音。
就在那时。
卡沙卡沙，咋哩咋哩
「——咦！？」
传入鼓膜的是，从背后发出的是有什么在拨开杂草，踏在地面上的声音。
并且，正在靠近。
恐惧让心脏剧烈的跳动。连血液流过身体的声音也变得清晰可闻。
即使如此，阳晴依旧想着或许是带自己来到这里的白狐回来了。阳晴鼓起了勇气，正想叫住它。
「狐、狐狸大人——」
卡沙！？　卡沙卡沙卡沙卡沙卡沙卡沙卡沙卡沙！！（十字：一想到来的是卿，便觉得这动作还挺猥琐的。233）
一口气加速的声音。凭直觉也知道，那绝不是自己所知的白狐。　此时。
本能是选择逃跑。但是，僵硬的身体就像被钉在地上一样无法行动。
能做的只有，对急速逼近的气息发出「咿」的悲鸣声了。
然后，一个看着像狐狸然而并不是，要大上许多的身影出现了。（十字：难道卿这是在地上四足并用爬过来的么？难怪感觉这么猥琐……）
「咿，救命——」
「救命啊！　我迷路了！！」
互相的，同时求助了。
「欸？」
「欸？」
互相的，变成了豆豆眼。（十字：小豆眼眨巴眨巴，二脸懵逼状……）
互相的，注视着对方一动不动。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不知道是不是无法在忍耐这样的紧张感，阳晴的眼中慢慢地积起了眼泪。。
「咻呜……」
「啊哇哇哇，别、别哭啊！　我不是什么怪人啊！」
「……………………人类？」
「从这开始怀疑！？　别哭啦！？　我的确是人类哦！」
静谧的山中，回荡起了嘈杂的声音。
大概是因为这个吧。随着夜晚薄雾飘荡在山中的诡异气氛，感觉就像是要被这平庸日常的空气冲走了一样。
再加上，眼前这个发出啊哇哇慌张声音的青年眼中，确实有着担心自己的神色，注意到这点时，阳晴肩膀上的力气松了下来。被不安与恐惧压垮的心灵也终于恢复了平静。
（总觉得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初次见面，比自己年长，还是异性。更何况，还是在这种糟糕的状况下，如果是救援队的话还好，身穿学生服的他偶然地来到自己这里，这可是个奇事。客观地考虑的话，已经没有比这更可疑的了。
正因为如此，阳晴才会对自己轻松地解除戒心，这一点感到不可思议。
真是不可思议呢……
「诶哆，总之那个。没关系，吧？」
当看到自己收起了眼泪，对方明显松了一口气。
「我是在休学旅行中迷路的笨蛋高中生。绝对是，人类哦。不，真的不是怪物也不是妖怪对吧？　虽然影子很稀薄，但我并不是冤魂啊」
配合着阳晴视线高度单膝跪地，想要逗她笑似的，像小丑一样做着过度演出动作说出这些话来，
「到底是什么状况，这里到底是哪里啊，我也摸不着头脑啊……」
正这么想时，他就展现出了令人吃惊的直率、强有力的眼神，
「但是，嘛。没有问题的。别看我这样，好歹也是个英雄角色哦」（十字：只是女孩子们的英雄哦）
绝对不会舍弃你。一定会送你回家的。如此。
望着说出自信满满的话语，脸上还挂起如晴朗天空般灿烂笑容的表情，阳晴有些接受了。
啊啊，这个人，说不定真是个英雄呢。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不过直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那么，能请你保护我吗？」
「当然，哪怕对手会是什么怪物，或是恶魔都行呢。」
「没有什么可以支付给你报酬哦」（十字：你自己就是报酬。233）
「你在说什么话呢」
脸上呆然的表情觉得有些发痒
「就算是只因看不惯就杀掉了神的魔王，也会对小孩子无条件保护的哦。」
那么，英雄不可能不赌上自己的性命。
阳晴眨了眨眼睛，似乎是对他所说的比喻不理解。但是，既然是他堂堂正正说出口的话，所以莫名地接受了。
虽然身份和能力都不确定，但至少他说出这句话并不是虚假的，这个人应该是能真心实意保护自己的吧。
「请问，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哦哦，抱歉，一开始居然忘了。」
你看我这家伙……说着他狠狠用手挠了挠脑袋，阳晴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呵呵地笑了起来。并且，他看到自己笑了时，发自内心地感到了高兴，这让阳晴有些不好意思了。
「远藤浩介哒」
这就是，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阳晴与之相依为命的青年的名字。（十字：呜哇哈，大长篇的节奏出来了，我的肝……我的肝啊……）
轻不可闻呢喃了一声「远藤大人……」。
一拍之后，阳晴拂去了不安与害怕的孩子形象，恢复了以往凛然。
从畏缩不前的姿态，转换成了令人吃惊的美丽正座。
整理身上和服与叠起衣袖的动作体现了优雅一词。
用很有品味的举止将三根手指交叠在膝盖前，
「小女子名为 藤原阳晴，今后还请多多关照了。」
深深地低下了头。
浩介被吓到了。没想到是如此郑重的返礼。如此的礼数，除了之前受到某魔王妻子~们的教导后上门来做新婚问候的拉娜之外，还真就没见过了。
此时才想到，无论服装也好，言行举止也罢，眼前的这位可能真是哪里的大小姐也说不定……
话虽如此，不过如有外人猛地一看，这就是一副小学女生正在下跪恳求高中男生的图了，非常的不妙啊。
庶民的感觉难以接受啊。
所以，
「呼啊！？」
下意识的就将她抱起来举高高了，真就，这么做了，啊哈。
浩介嘴里忍不住漏出了「啊……」的一声。
阳晴一脸困惑，的缓过神来后表情变得认真起来。就算自己10岁未满，但也不是幼儿园的小孩子了。这可不是对尽了礼数的淑女该有的态度。
「我非常不愿意被这么对待哦」
「内个……真是非常抱歉……」
哗啦~哗啦啦~手脚在空中随风摇曳着的美少女，正用“和善的眼神”盯着浩介，不知为何，这让他想起了魔王之正妻大人的威压感，立刻冷汗狂喷地开始道歉谢罪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充满戏剧性的邂逅，就在这缺乏紧张感的闹剧气氛中落下了帷幕。


◎003深淵卿第三章 不要说人类失格啊
（注：人間失格，取自太宰治的名作）
***在弥漫着薄雾的山中，有一个以轻快的脚步前进的人影。
并且在那位少年的手上还抱着某位少女。
从外人来看的话，完全就是犯罪！
更别说，少女身穿一看就知道是上等货的和服还被弄得脏兮兮的。这一幕完全可以说是人赃俱获了。
「该说还好身在异界呢。还是说该为被卷入异界而叹息呢……」
「遠藤大人？」
浩介的眼神望向远方，口中正喃喃自语着，对此感到不解的阳晴虽然以不失礼仪的样子被抱坐在手臂上，却也疑惑的歪了歪头。
没什么啦，浩介回过神来，开始反刍一路上从阳晴那边听来的事。
「失去了记忆........父亲和老人争执的梦........回过神来人已在山中，还被白狐引导至此，么……」
「是的……我也深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不，我并不怀疑。我这边事也说过了吧？」
「在休学旅行中，谁都没在意的时候就身陷千本鸟居之中了，对吧……简直就像是神隐了呢」
「嗯。那阳晴可能也是这样的吧？　虽然还不知道为何会记忆丧失的……」
浩介，同样交代了一些自己的事。当然，是除了自己身为“回归者”一员的身份外的。
在发现自己被单独留在鸟居神道上时，花了大半天走在明显是比现实中的千本鸟居要长上许多的路上。
眼中的景色只有交替出现的石板台阶和朱红色的鸟居，足以让人耗尽耐心。鸟居外面因为有雾而迷茫不清，就算下定决心冲出去也依旧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让浩介久违地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正在逐渐被消磨殆尽，甚至有计量表下滑提示音的幻听了。
（至少如果分身消失了话，艾蜜莉那边会采取联络的吧……）
另一方面，不出所料，手机没有信号。并且艾蜜莉那边的分身和本体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
不过，麻烦的是，艾蜜莉当下是无法注意到这个事实的。要问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她目前人在“王树”的结界里。
在使用了认知阻断与防止无意识接近的魂魄魔法，制造出不可视的空间遮断外的独立空间这种高等魔法结界所覆盖后，从隔绝外部这一层上来说，那里同样是名为“禁区”的异界了。（十字：这里有些BUG啊，如果用了完全空间遮断的话念素和“思念”要如何导入啊？如果精神体能导入，那深渊卿与分身间的连接就不该被切断了。空间遮断：就是空间与空间之间制造出断层，呆毛王的阿瓦隆和阿一的十字浮游结界都是这个原理。）
理所当然，浩介的分身们一进去就会消灭掉。所以，他们只能在森林外的小镇上待命了。（音符：因为卿的后宫都在所以分身也是复数的）
因为想着总有一天就会没问题的……毕竟是这是几个月前才去过的，妖精界的应急拯救处理性复活事项，所以浩介还没有在为自己进出圣域这件事的便利性上做出对策。
顺带一提，艾蜜莉之所以会在圣域里，是因为随着“王树”的复活，森林本身也恢复了生机，甚至出现了现代已经不存在了的植物，这对药物学的研究有着前所未有的帮助。
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拉娜在内的哈乌利亚一族正准备移居于此这件事。
「把那些人留在圣域里不管可不行啊！」
用艾蜜莉的话来说。圣域里充满大量致死性的陷阱与溢出的中二病，毫无疑问会变成魔境的。守卫祖国最重要的地方，自是义不容辞，当仁不让！　她似乎是被这样的使命感所驱使了。
不过这些零零散散的闲话不提也罢。
在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默默前进着，最后唐突地来到了山中，这是在遇见阳晴前三十分钟左右的事。
接下来之所以继续走下去是因为有了“引导”。
「阳晴酱说的“狐狸大人”到底去哪了呢？」
「远藤大人，你也是在“狐狸大人”叫声的引导下来到我身边的么？」
「嗯。似乎远远地听到了什么的感觉。样子倒是从来没见到，以前也没听过狐狸叫，所以不能确定啊。」
「不，一定是这样吧，狐狸大人为了累得动不了的我，才把远藤大人叫来的。」
不知阳晴是从哪来的确信。明明失去了记忆，却时而能对某些事物做出确信的判断。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浩介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远藤大人。走的方向有些偏离了呢。能请您稍微往右修正一下么？」
「知道了。」
能够指明前进的道路，也是其中之一。
或曰，这是直感。要用语言来表达会很困难，阳晴总觉得自己是明白的。现在，依旧能感受到了看不见的引导者存在着。
（嘛，光是看着就明白了，这孩子是特殊的。记忆丧失这点上似乎不是骗人的，那她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就这么想着，手上抱着阳晴的浩介就这么不停的走。走过各种算不上是路的路之后，终于是下山了。
「说起来，阳晴酱是在哪里遭遇神隐的啊？」
「那个嘛……果然也是在伏见稻荷吧」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光的时候没有任何骚动就很奇怪了啊？　可是有个女孩子失踪了哦？却没有一个警察在调查说不过去吧？」
「我到这边也才一整天吧？ 原来如此。没有出现骚动也很奇怪吧？」
「是吧？　所以啊——」
正在讨论和探究之时，浩介的话突然打住了。
噼的一下停住动作，开始稍稍放低重心。
原本正打算询问浩介怎么了的阳晴，也突然瑟瑟发抖起来，嘴里也说不出话了。
理由有二。
背后传来了某种令人讨厌的气息。虽然似乎还有些远，不过背脊上穿出的凉气却在渐渐加重。
另一个则是，
「……动作停止了？　是在观望么？」
似乎早就察觉到这点的浩介，脸上的表情改变了。
直到刚才为止，那种随处可见的普通高中生的氛围已经消失不见了。
那就像是，看着如同土特产中常见的木刀，但实际上那还只是个刀鞘，其中藏着的名刀——不，是妖刀。此刻就要拔刀出鞘一般的变化。
一拍、二拍，对阳晴而言这种时间的流动造成的紧张感让她窒息，不久，令人讨厌的气息却消失了。
如此同时，从前路的远方传来了“啾呜——啾呜——”的鸣叫声。
「阳晴酱，我听到声音了呢，那是你说的狐狸大人么」
「欸？　啊，是呢」
「被催促了呢。还是加快脚步比较好吧。」
「是、对的呢。」
妖刀，又变回了量产的木刀。「好好，现在就走咯」如此叹息的同时，再一次迈起脚步，其姿态一如平常的高中生。（十字：王道的扮猪吃虎剧情。同行一路的杂鱼队友，其实是山上仙人啥的。）
突如其来的各种变化，已经让阳晴目瞪口呆，只是点头同意就竭尽全力了。
（这位大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疑问和强烈的兴趣，在阳晴的心中再度涌现出来。
真是个深不可测的人呢。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下，却还笑着说着好困扰啊好困扰啊，然而实际上看起来丝毫没有觉得任何困扰的样子。
即使刚才面对那种非同寻常的气息，依旧丝毫没有动摇。
并非是在小孩子面前虚张声势的逞强，而是十分自然的那种。
更何况，刚才瞬间表现出的锐利，让人内心深处“唰”地一下收紧了。（十字：阳晴！9岁！绝赞地自我攻略中！233）
仔细想想的话，在一只手上抱着人的前提下，走在夜晚的山路中却给人一种轻快的安定感本身就很不寻常了。
虽说是年长的男性，不过他的确就是个未成年学生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然而，他却像是经历过无数修罗场，又将各种修罗场逐个克服的古强者一般。（十字：“修罗场”就要变成“羞萝场”了233）
阳晴无意识靠在了浩介身上，“盯——”地看着浩介的侧脸。
「话说回来，狐狸大人到底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啊」
「……」
「不对，把我带到阳晴酱身边，本身就是为了把阳晴酱带到什么地方去吧？」
「……」
「或许和刚才的那个气息有关也说不定呢。」
「……」
「说起来，阳晴酱。你刚才没事吧？　真是讨厌的感觉对吧？　……嗯？　阳晴酱？」
「……」
沉溺在探究中的浩介，终于觉察到了阳晴的样子。
被“盯——”地看着，仿佛自己脸上要被盯出一个洞来了。
「那个，阳晴酱？」
「……」
「哦~喂」
没有反应呢。真是专注啊。因为是单臂抱住状态，所以两人间脸的距离非常非常接近。
拟人化后有了手脚的“案件君”，正在悄悄靠近……（十字：满脑子FBI开门图233）
浩介用两手举起了阳晴，高过头顶，上下摇动着，举高高哦~举高高~
于是乎，总算回过神来的阳晴，注意到了自己的状态，红着脸对浩介露出了“和善的眼神”。
「请解释下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不、不是，因为没有反应，我想摇两下可能会好吧。这样的。」
「我可不是坏掉了的机器哦」
话虽如此，自己无视了对方，是自己有错在先。「思考问题太忘我了，真是非常的抱歉。」阳晴低眉顺眼地道歉了。那长长的睫毛在夜风中颤动着，这梦幻般楚楚可怜的模样让人不忍心责备她什么的这点有些狡猾啊。
再次换成单手抱坐模式的浩介转过头来。
「在思考什么事呢？」
「是的。远藤大人太过坦然自若了，真的是人类——咳哼。真的是学生么？　之类的」
「呐，我是人类这点就这么可疑么？」
浩介的眼神急速地死去了。阳晴“啊哇哇”地快速挥动双手。
「失、失礼了呢。怎么说好呢，就像是引导我们的狐狸大人的身姿那种时隐时现，有种很虚幻的感觉吧，远藤大人也有这种感觉……」
「是这样啊……我，很虚幻啊……」
浩介的存在感更加虚幻了。仿佛马上就会像被风吹走的灰烬一样消失。
这话竟然造成了额外伤害，陽晴说着「我是个笨蛋啊！」两手覆盖在了自己脸上。但是，阳晴酱是个说道做到的幼女。
一拍之后，她的表情变得干净利落，把手放在正抱着自己的浩介手臂上说，
「远藤大人说过自己是个英雄吧，一定是克服过许多普通学生不会经历的事情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丝毫不会慌张的样子，让我觉得非常的可靠。」
「啊，嗯，谢谢啊？　不过啊，阳晴酱，你还真是口齿伶俐啊。」
「……被这样当成小孩子，让我心情复杂啊。」
不过我确实还是小孩子啊……说着像是闹别扭似的嘟起了嘴巴，这可真是难得，她终于展现出了孩子气的地方。（十字：不把阳晴当小孩子的话，深渊卿心理会承受不住的，说不定直接去警察局自首了。233）
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周围发生了变化。
「雾散去了吗？」
明媚的月光洒落在山中，夜色逐渐明亮了起来，周围的一切变得清晰可见。
「…呜。遠藤大人」
阳晴的身体微微颤抖，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表情也显得严峻了。
「怎么了？　啊，厕所——不对，是要去摘花对吧？」（十字：去摘花，记住了美少女是不需要上厕所的，她们只是去摘花了！）
「才不是呢」
被漂亮地否定了。虽然还很小，但她也是个淑女。不能对淑女说出不该说的话来。
话虽如此，能委婉询问这点已经值得表扬了。这一定是艾蜜莉的教育结果。不管怎么说，艾蜜莉酱在浩介面前做过好几次的样子。（十字：瞅了半天，才看懂，这TM是吐槽深渊卿1里艾蜜莉多次在浩介面前失禁……）
「我有种讨厌的感觉」
「……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的气息啊」
「并不在周围，恐怕是……在那前方有着什么在等着我们，先前那种讨厌的气息还有好几个，我的直觉如此述说着。」
「我们被狐狸大人欺骗了么？」
「不，我想并不是那样。」
肯定有着，知道了有这一切之后，依旧还要引导阳晴过去的理由。
在这点上没有任何欺骗和恶意，只是有着必要而已。
「……嘛，也不能就这么待着不动呢。」
「请小心一些，远藤大人……在万一的情况下，请优先考虑您自己就好。和我不一样，远藤大人确实还有朋友和家人们在等您回去。」
看着已经做出觉悟的阳晴的表情，这让浩介瞠目结舌了。
果然，她并非只是个普通的少女，如果只是普通人的话，哪怕是大人都会怕到不敢动弹吧。
并且，比起自己更优先他人，哪怕只是才刚认识不久的人。
到底，是怎样的成长环境呢，才能够培养出有着如此坚强心灵的女孩呢？
无论怎么说，她都是个好孩子，非常好的那种。
可不是能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无人问津的地方，默默死去的小孩子。
所以，
「抱歉，容我拒绝。」
断然地，拒绝了阳晴那幼稚的提案。
「阳晴酱也有人在等着你回去哦，比如梦中那个父亲，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等着你的。」
「也许是这样没错……但狐狸大人是因为我才把远藤大人叫来的吧，所以您是被我的事卷入进来的呢。难得的休学旅行，也会因为远藤大人的失踪而终止吧？明明是和大家一起最重要的回忆……」
说着十分抱歉的阳晴低下了肩膀，然而，浩介的眼神却望着远方的虚空。
「不要紧不要紧，反正那帮家伙绝对不会担心的。」
「遠藤大人？　您这说法是——」
「不是啦，并不是我看不惯他们或者和他们关系很差什么啊。……我啊，存在感太过稀薄，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意识到我已经不见了啊。」（十字：确实，除了深渊卿的妻子们之外，其他人几乎无法第一时间认知到他，反之他的妻子都做得到……233）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本来还想说些什么，然而阳晴说不下去了。因为，之前自己都说了他和狐狸大人一样，存在感时隐时现的。
「我远藤浩介。出席点名从没被点到过，明明是全勤却因出席日数不足而被叫去谈话。就连这次休学旅行出发前，还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啊啊！？　远藤大人变得更加虚幻了！？　您的眼神已经死掉了哦！？　请你快点恢复正常吧！」
「所以，阳晴酱完全不用为这些担心。大家，已经完全把我忘了正在快乐地观光呢！！」（十字：确实，就休学旅行篇来说，这个时间段上大家玩的正嗨……）
「请别哭了啊，遠藤大人！」
阳晴酱用和服的袖子为浩介擦去挂在眼角的泪珠。顺便，嘴里还念着好孩子好孩子地抚摸着浩介的脑袋。（音符：到底谁是小孩子啊...）
「总而言之！　不必为我担心。别再说因为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舍弃你也没事这样的话了。那样可怕的事，我是做不到的。」
「很恐怖，为何啊？」
比起刚才那种讨厌的气息，难道还有什么更加恐怖的东西存在么？　看着歪着脑袋很不解的阳晴，浩介笑了笑。
像是在苦笑一般，或是在困扰那样，又或者是感到喜悦，总之就是那样不可思议的笑容。
「舍弃小孩子而自己逃走，这种事……会让伙伴们失望的。」
那可是，比起任何事情都要可怕的，世界第一可怕之事啊。
伙伴们，最重要的人们，无论何时都能以远藤浩介这个人而骄傲。
伙伴们，最重要的人们，无论何时同样也是远藤浩介这个人的骄傲。
是的，言外之意传达了出来。
「……那真是非常棒的朋友们呢。」
「但是，在别的意义上讲也是很恐怖的哦。」
「呼呼呼」
紧张感被缓解，阳晴终于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视野一下子放晴了，在两人面前突然出现了朱红色的鸟居。
不可思议的是，鸟居的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然而，鸟居深处传来了“啾呜——”的狐鸣声。
浩介与阳晴互视了一眼，一拍之后。两人互相点头确认后，一起跨进了鸟居。
「这里是？」
「好像是哪里的神社啊」
鸟居的前方竟然是相当破旧的神社院内。社殿建筑已经腐朽到随时都要崩溃的程度，地面也变得布满裂缝与碎石。
回头一看，同样竖立着巨大的鸟居。和之前进来的鸟居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能看见鸟居的另一边。从这里望去能看到远处的山，以及同样荒芜的道路和星星点点的树木，还有一座木质房屋存在着。
很明显的，这个之前身处的那座山是完全不同的地方。
「真是令人讨厌的天空啊……」
「就算说是黄昏色，也明显太过偏红了呢」
天空与其说像是“燃烧的颜色”不如说是“被涂满了红色”那样，连云层也是乌黑的，空气本身就像是被雾霾污染一样朦胧，像是粘在了皮肤上一样。
「啾呜——！」
「哦呀！？」
「狐、狐狸大人！」
来自远方的气息随着刚才那回荡着的狐鸣声突然出现。
急忙转过视线看去，那里有着一只白狐。（十字：突然脑子响起了一曲白狐……）
纯白的毛色自是不必多说，其身上甚至撒发出淡淡的同色光晕，原来如此，这就是阳晴会去信任它的原因了吧，确实会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诶哆，你就是那个叫我来的狐狸，对吧？」
如此，浩介怀着不知道能不能对话的不安心思，往前走出一步，借此来靠近白狐。
然而，
「啾！？」
然而白狐桑，以非常伶俐的动作全力后退了！
仿佛就是，看见了什么非常危险的东西，要赶紧离开一般……
那双被月色映照下泛出金色光辉的瞳孔，当前正充斥着恐惧。它用怯生生的目光盯着浩介，仿佛只要稍移开目光，就会死！　就是给人这种感觉。
这反倒让浩介愣在了原地。
就这样浩介与白狐四目相对。
阳晴困惑地交替看着白狐与浩介。然后，轻轻地从浩介手臂上下到了地面，并且快速拉开了距离，
「…………人类？」
如此低声询问了。（十字：萝莉宁愿相信狐狸也不信深渊卿……233）
「什么是人类呢？本来应该是知道的……」
已经失去自信的浩介君，在地上摆出了三角坐，把脸埋进了膝盖里。
见状的阳晴慢慢靠近过来，似乎还有些怕怕的，再一次抚摸起了浩介的脑袋。
「啾呜，啾呜——」
白狐先生也靠了过来。似乎决定与浩介保持一定距离，然而，同时它也对露出那种表情的浩介感到很抱歉。
「狐狸大人。把我带到这里来就是您的目的么？　为何，我会有没有记忆呢？其中的原由，狐狸大人您知道么？」
「……」
白狐没有做出任何回答。但那感觉是，那不是无法回答，而是不能回答。
看着像是要传达什么东西似的，可是有一副很嫌麻烦不想动的样子。
取而代之的是，白狐转了个身，向着鸟居的方向走去。
在那边坐了下来，尾巴摇了一下，又摇了一下。
金色的瞳孔中溢出理智的光辉，即使没有语言表达也能感受的到。
「遠藤大人」
「啊啊。看来旅程还未结束呢。」
跨越了被人外与少女当作人外的悲伤，浩介站了起来。（十字：恭喜军团，热烈鼓掌！！）
阳晴再一次坐在了浩介的手臂上，在白狐的引导下离开了破旧的庭院。
在这之前已经决定要和浩介保持一定距离的白狐，回头观察着浩介的举动，对方正追随者自己在荒芜道路的脚步跟了上来。
在穿过一片杂树林之后，
「这是啥鬼啊……」
浩介他们倒吸了一口气。
眼前的是朱红色的大门。建筑风格是在日本的寺院和神社、佛阁中经常看到的那种。左右两端的墙壁向外长长地延伸着。
进去之后看到了里面的街道风景，果然也是古老而腐朽的。木质的，没什么高度的建筑群。街道的占地却大的惊人。
简直是，遥远过去的日本……
「这看着像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样子，平安京没错吧……」
就在这如此感叹着的同时，浩介对四周溢出的气息瞬间进入了临战状态。
「遠藤大人！　有无数和之前出现的相同气息！　请小心啊！」
阳晴的警告已经慢了一拍。
在这期间，朱色的大门上，围栏间，背后的杂树林里，左右两侧的通路中，通向大门的街道上溢出了无数异形之物。
裹挟着黑色的瘴气靠拢过来的，有人型也有兽型，甚至还有单纯雾气凝块般的存在。
「喂喂，这是啥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些玩意在这啊？」
「遠藤大人？」
似乎是见过、认出那些似的不为所动。阳晴一脸困惑地看着正在发出干笑声的远藤。
那小小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浩介的衣领。脸色苍白，身体也在不断颤抖着。即使她是个坚强的孩子，但见到可怕的东西也会很害怕的吧。
何况，那些东西每时每刻都在逐渐包围起她和浩介。
「真是的。这类的事是天之河负责的啊。」（十字：地球出问题是深渊卿负责，异界出问题是勇者负责，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交给魔王大人吧！）
没错，这些都是妖精界的居民——妖魔集团。
「呐啊，狐狸大人。这里是妖精界么？」
「……」
最终，白狐摇了摇头，果然，它是能理解这些话的。
接着，它像是有急事般继续前进，随后，转过头来用视线催促他们。
「远藤大人，他们，没再靠近了呢」
「……是呢」
「……似乎和狐狸大人一样，他们也在警戒着远藤大人呢」
「……嗯，没错」
「…………………果然，遠藤大人您——」
「我是人类啦！能不能别再纠结这点不放了！？」
「真、真是对不起……」
看阳晴酱的样子，对是否是人类这件事非常执着啊。
周围的那些存在，乍看之下，都是些全程裹着瘴气的家伙，或是眼神饱含杀意的家伙，无论怎么想都知道是无法用语言沟通的。
这与在妖精界所看到的失去了源流而发狂的妖魔群何其相似。
即便如此，不知为何这些家伙依旧警戒着浩介，与他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距离，是无意识的危机本能么，还是他们的症状比之前妖精界的妖魔要好上一些呢？
（即使隐形也会被人知道的样子……原因是阳晴酱还是白狐呢？）（十字：手里抱着萝莉你倒是要怎么进入潜行状态啊？？？）
如此思考着的同时，浩介摇了摇头，开口了，
「还在继续聚集啊。其中还有比较强的家伙存在呢。阳晴酱，你好好抓牢哦。狐狸大人，你能跑起来么？我跟得上。」
阳晴紧紧抱住浩介的脖子，点了点头的白狐开始跑了起来。
浩介注意着不让白狐跑出妖魔因退避自己而产生的警戒圈，也跟着开始贴地滑行般跑了起来。
一口气进入了朱红色的大门，穿过了广阔的大道。
就像摩西分红海一般，在那些还在不断涌现的妖魔们中，硬生生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这场景还是相当壮观的。
白狐抽空转过头来，似乎是为了确认，即使像这样的速度没问题么，之类的。
「也不知道“我之结界”能有效多久。狐狸大人，要是能飞就飞起来吧。只要人能过得去，抄近路也OK！」
「！　啾呜！」
看到浩介十分从容的表情，这让白狐有些吃惊。然后阶段性地提高速度，浩介却完全不破坏保持的距离紧紧追着。白狐更加吃惊了。这也难怪了，当下已经等同于奥利匹克大会短跑选手的速度了。
那么，这次它向右移开，跳上了建筑物的篱笆。
浩介也不顾危险地跳了上去。
就这样到屋顶上。之后不断利用树木和篱笆来跳跃着。
即使如此，浩介也完全不会落后。至今依然是一副从容的表情。
「好厉害，好厉害啊，远藤大人！」
「因为是人类吧？」
在这如表演杂技般的快速移动中，阳晴表现出了与稚气年龄相符的欢闹。
身后，像黑色浊流一般的妖魔集团追随着，或者说就快并驾齐驱了，但是……
就在这时，终于出现了。不回避浩介，袭击过来的人。果然是在妖精界见过的——那是宛如鸦天狗般的身影。
它瞄准了从屋顶跳下来的那一瞬间，发动了一次从空中急坠的强袭。
然而，浩介通过落脚瞬间的反作用力改变了速度，侧身轻点地面一跃而起，踩在了鸦天狗背上，回避了这次袭击。
空中的“垫脚石”反而让浩介赚取了额外的移动距离，「这家伙，真不是人类哦！」浩介落在如此作想的白狐身边，接着就这样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奔跑。
「这已经不是人类的技巧了吧！」
「就没说是技巧啊！？」
迄今为止的恐怖又到哪里去了呢？看见像第一次享受过山车的孩子一样开心的阳晴酱，这孩子果然心很大啊。
还有，无论如何都对浩介是否为人这件事很执着啊……
在此之后。
在地狱传来般的叫唤声之中，他们在古老的破旧街市间穿行了十数分钟。
最终出现在眼前的场所，也是很异常的存在。
「哇啊？　晴明神社啊！？」
要说参观的话，原本打算是在自由活动期间抽空去参观来着的。
令人奇怪的是，明明周围充满了平安京氛围的建筑，只有这个是在旅游指南上都能看到的现代晴明神社本体。当然，丝毫没有腐朽。
也管不得三七二十一啦！　白狐在心中如此大喊着，一下窜进了鸟居，进入神社本体之中。
不知是不是驱散能力减弱了，从神社鸟居的左右两侧飞出了大蛇与猿猴的妖魔袭击过来。
浩介利用滑步技巧躲开了攻击，一个侧身闪进了鸟居之内。
接着，只见得身后追击的妖魔们在鸟居的另一侧撞上了不可视的墙壁。
「是結界之類的么？」
「好像是进不来了呢」
从院内深处再次传来白狐呼唤的叫声。
浩介他们一遍继续警戒着鸟居对面那些心有不甘的妖魔们，一遍继续深入神社内部。
现代的晴明神社，在一座鸟居和通往院内的四神门之间有条主路，直到刚才为止一直都是跑在古代土路上，现在却突然踏上了柏油路面，这可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十字：关于晴明神社的结构，网上能找到不少图的，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找找看。）
话虽如此，不过道路的两边与神社周围的地方都像是被干脆利落切断了一般，那里有的只是一片荒野土地。
这么看来，反倒是这神社在这异界之中更像是异界般的突兀。
走进里面，白狐才安心了似的地注视着阳晴。
浩介轻轻地放下阳晴。
「狐狸大人，果然是有求于我吧？」
得到了无言的肯定。
「我啊，失去了记忆呢，到底需要我做什么呢……」
「难道，不会是要做祭品啥的吧？」
浩介眯起了眼睛盯着白狐。白狐桑，呜呜地摇了摇头，然后用视线示意阳晴靠近一些。
本来，参拜区外游客止步的栅栏不见了，现在一条道路直通神社深处。
一走进去，明显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发生了改变。
一言以蔽之，就是“清净”。吸入的空气令人吃惊的纯洁。似乎能将肺部由内而外的洗涤干净。
眼前出现了阶梯与舞台般的场所。更深处的地方还有两只狐狸镇坐着的祭坛存在。
至此，白狐将视线转向了浩介。
「这是说我就此止步了对吧？」
看来是这样了。在阶梯扶手前，阳晴有些不安地望向了浩介。
「没关系的。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算是最坏的情况下，将一切悉数抹杀后带着阳晴酱逃跑还是能做到的。」（十字：其实原文用的是打飞，感觉一般状态浩介不够霸气啊，换做阿一的话，这里直接会用让你们从诸界中彻底消失吧之类的话才对。233）
「……恩，遠藤大人」
肩膀稍微放松了一些的样子，阳晴脸上露出了毅然的表情。
抬起头，挺直脊背，慢慢地走上了阶梯。
然后，与最深处的白狐四目相对了。
「狐狸大人。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选中我，如果能达到您的目的的话，之后可以把我和远藤大人送回原来的地方吗？」
「……啾」
虽然似乎还想说些什么的样子，但白狐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
所以，阳晴最后的恐惧心也褪去了。她走到了舞台正中央，以优美的姿势跪坐下来，开始闭目冥想。
之后，白狐发出了“呜——啊——”这样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叫声。
白狐身上的光晕变得更加强烈，最终身体完全化作光粒子而消失了，汇聚的光华如潺潺溪水般流向了阳晴。
阳晴被笼罩在强烈的光团之中。（十字：没看错的话，这是凭神附体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浩介看呆了。
在耀眼的光团之中，依稀可以看见。阳晴秀丽的黑长直发变成了白毛，最后她的小脑袋上与身后蹦出了狐耳与尾巴。（十字：唉，纯和风萝莉变成了兽耳白毛萝莉了，我又不是furry控来着……动力降低了，降低了。）
然而，并没有时间去谈这一些了。
「——」
阳晴似乎吟唱着什么，一道光柱冲天而起。就像是要把赤红色的天空以及乌黑的暗云驱散一般，触及天穹的光柱化为阵阵涟漪波纹扩散开来。
在此之后——                                  （音符：敲醒木。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004深淵卿第三章 即便如此我也什么都没干过
「哦？」
回过神来，浩介发现自己再次站在了山里。
附近有一座朱红色的小型鸟居。身边随处可见狐狸石像。这是在伏见稻荷稀松平常的景色。
天空明亮，太阳在高悬于中天之上照耀大地。就连空气都让人感到熟悉。
「难道说，回来了？」
简直就是梦啊。难道说，不禁让人怀疑这真的就是一场梦？。
但是，这一起肯定不是梦。
「嗯~～」
正这么想着时，却突然被脚边传来的可爱声音吓了一跳，浩介急忙向下看去，映入眼帘的正是在异界相逢的少女。她正躺着，似乎还在昏睡的样子。
「陽晴酱！」
浩介慌忙屈膝蹲下，用公主抱的方式抱起了少女。
头发还是原来的黑色，狐狸耳朵与尾巴也都不见了。姑且，试着在她脑袋上摸了摸，看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都让人怀疑起之前是不是被狐狸的术法迷糊了眼睛。（十字：哦哦哦变回纯萝莉了，动力上来了，上来了！）
大致确认了一下，阳晴酱虽然精疲力竭昏睡过去，和服也变得脏兮兮的了，不过没有受伤，至少，没有任何外伤的痕迹。
「那只白狐呢……」
环顾下四周，却没有发现类似其身影。
这时，能够感觉到十几个团体的气息从稍远的地方靠近过来。。叽叽喳喳人声传入了耳朵，男女老幼皆有，声音透露着愉悦。其中还有吵闹嬉戏的小孩子们。
「看来真回来了啊……」
对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确认有了一格信号。
顺便启动地图APP，确认一下当前所在的位置，反应良好。看来眼下就在“稻荷山”伏见稻荷大社的山顶稍微往北侧深入一些的地方。
果然那个类似仪式的玩意儿就是白狐的目的吧。看来它已经完成了，所以能放我们回来。稍稍松了一口气，
「说是放我们回来了，狐狸大人啊，是不是有点粗鲁了啊？阳晴酱也弄成了样子啊……」
卿发了句牢骚。但同时也被自己的话逗乐了。
在隔了大约十米左右的地方，透过稀薄的树林望去，前方似乎有一波游客。
然后，自己怀里正抱着一个和服被弄得脏兮兮的少女。这里可是山中，看起来还是明显有意走进这种偏偏的地方的样子……
不妙啊。非常不妙啊。（十字：简直是犯罪现场了啊，被看见的话就能去陪龙王一起吃牢饭了。）
如果，有观光客心血来潮走进树林的话，又或是不小心走偏了路闯进来的话。总之，一旦被人发现当前的样子会怎样？
完全就是犯罪事件。都能幻视出，拟人化的案件君，高喊着给罪犯予以天珠！这样的口号，挥舞着死神镰刀冲杀过来了！
「咿！阳晴酱！快醒醒，阳晴酱！」
以防万一，赶紧脱下了自己制服塞进了“宝物库”。毕竟制服本身就是确定身份的最好证据。然而，这种想法本身反倒是让浩介的“罪犯味”更浓了，对此不禁感到一阵蛋疼。
「呜…诶？　远……远…藤大人？」
「不会吧？认不出我了么？　饶了我吧！　我是远藤哦！　如果这种时候没有阳晴酱的证言的话，在被人看到的瞬间，我，就玩完了哦？　报警、逮捕、判刑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哦！　这就是“社死”现场了啊！」
「冷、冷静一些，远藤大人，我只是睡迷糊了而已。」
看到正在悲叹的浩介，阳晴也反应过来当前的状况。看着如此慌张的浩介她不禁露出苦笑，抱住浩介的胳膊轻轻拍着，安慰着他。
阳晴四下张望一番。抬头看向天空，在树林间隙间确认到了太阳。有细细碎碎的嘈杂人声传来，马上就察觉到了。
「已经回来了吗？」
「似乎是这样。狐狸大人好像遵守了约定呢。」
阳晴点了点头，然后借着浩介的手自己站了起来。
接下来，她把手放在了自己头上摸了摸。又扭过上半身往背后看了看。最后把手放在胸前，闭上眼睛仿佛是在确认着什么。
「我记得……的确把身体借给了狐狸大人……然后……」
「等回过神，就已经在这里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阳晴酱放出了很强的光芒，之后意识就飞走了……阳晴酱知道发生了什么么？　记忆如何了？」
一时间，阳晴发出唔……唔……的声音沉思着什么，但不久后就像是放弃了似地垂下了肩膀。
「记忆还没有恢复，只是……」
「只是？」
「狐狸大人的目的我倒是明白了。」
或曰：那个异世界似乎受到了攻击的样子。虽然不知道那个异世界是谁出于何种目的创造出来的，但那只白狐似乎就是那个异世界的管理者。
然而，它因为受到外部攻击而被削弱了，所以需要阳晴来帮忙修复。
「为何是阳晴酱呢？」
「……不知道呢。恐怕这个答案在我失去的记忆之中。刚才说的事，虽然不是狐狸大人亲口说的，不过在被凭依过程中，我们之间的情报共享了，所以，之前推导出的结论应该是最近事实真相了。」
「原来如此。顺便说一下，我似乎是作为带阳晴酱去那个地方时的保镖角色被选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会选我吗？」
「不，虽说作为护卫这点肯定没错，但……」
「但？」
「只是，那个……是一种对强大与信赖相反的感情。没错，举例来说，就像是站在快要爆炸的爆炸物之前一样的那种紧张感。接着……」
「接、接着？」
阳晴似乎很难开口，悄悄地移开了视线说道，
「……还以为是“同胞”，传达过来的是这样的感情……」（十字：总之就是说白狐把深渊卿当成还正常的“妖魔”而召唤的。233）
「话说回来竟然是对异世界的攻击啊！　这是多么令人不安的事情啊！！」
浩介尽全力岔开了话题。但是眼神已经死了。
在阳晴眼里，对浩介是否为人类已经越来越表示怀疑了。
浩介为了取回平常心而略微提高了音量轻轻咳了一声。
「嘛。不管怎么说都已经回来了。接着只要找到阳晴酱的家人或熟人，大概就都能解决了，总之还算是顺利的吧！」
「是…这样吧……」
两个人就这么四目相对，接着。同时吐出一口气，笑了起来。
「遠藤大人。接下来怎么办？」
「是呢。总之，先联系我的同伴们——」
再说出“们吧”的同时，浩介的视线突然向后转去。
「遠藤大人？」
「……呜呃，真的假的啊。陽晴酱，我们先换个地方吧。虽说大概没啥问题，不过有个万一，这种状态下被发现就很麻烦了。」
「诶，啊，好的。」
从浩介皱起眉头看着树木对面靠过来的游客的样子，阳晴似乎也察觉到了。令人担心的“异质者”混在其中靠近了。
「真是的，虽然旅行让人心情激动，但规矩总得遵守的吧。」
「我们也在离开山道的树林里哦？」
「啊，你这么说来也没错呢……」
「呼呼呼」
浩介非常自然地用一只手将她抱了起来，而阳晴也丝毫不紧张，反而很自然地放松了身体力道。自己脸上还有笑容的余裕让阳晴自己都有些吃惊。（十字：每次翻到阳晴坐到浩介手臂上时，脑子里总有“阳晴使用了迅捷的深渊卿缰绳”这样魔性的句子想打出来。233）
其中的理由，虽说有已经回到现世这一部分……
最重要的果然还是，身边有着这个超不可思议的青年存在着吧。
「遠藤大人」
「嗯？」
「真是非常感谢您」
浩介愣一下，随即又释然了
「郊游要到家才算结束的吧？所以，还早呢。」
「感谢的话，无论何时，无论说几次，我认为都是不会错的。」
「这、这样啊……那么，您客气了。。」
「……难道说，您这是害羞了么？」
「怎么可能？」
「呼呼」
这小丫头是怎样，好厉害啊……想要说些什么，又不好开这口。于是，浩介的脸开始抽搐了。（十字：深渊卿要被一个不满十岁的萝莉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节奏。）
就在这说些有的没的期间，他们终于找到一处树林密集之处隐蔽了起来。
「……嗯？」
「怎么了么？」
「……不，是偶然么。」
不管怎样，那个异质者观光客似乎还在接近他们。
对于刻意隐形的浩介，一般人就是面对面都看不见他。更何况为了慎重起见还特地换了地方，躲了起来。
然而……
「哇？　欸？　给我等下。为啥啊？」
明显的，浩介在动摇着。
这也难怪，进入山中的“异质者”人物改变了前进方向，精准地向着浩介这边而来。
此外，
「！　从北侧也是！？　不，连东和西侧也有！？　今天的观光客里，“异质者”是不是太多了！？」
每个方向两人。共八人。就像是双人组的部队行动。并且，每条路线都是正对着浩介他们，形成了包围网。这就绝非偶然了。
话说回来，就算是身边带着阳晴酱，效果远不如自己单独行动时。但好歹抱着阳晴酱时还是能好好发挥隐形效果的，绝不是一般人能察觉到的才对啊。
「遠藤大人。说不定，那些人是能认知我的……」
「我也正这么想呢，说不定是你家族派出的搜救队。要不要试着接触一下？」
「好的，拜托你了。」
把阳晴放回地面上，两人在原地等待。
稍过一会，就看到有人影靠近了。
来人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和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服装等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游客。
但是，有一点和其他观光客区别很大。异质者们散发着紧张气氛。和观光客差远了。
在他们的视线捕捉到阳晴的瞬间，明显地睁大了。
「找到了！　是御姬大人！」
「果然是去伏见了啊！！」
男人们怒吼的声音响彻山中。原本还有些距离的其他三方位的二人组急速赶了过来。
果然，他们的目的是阳晴。
「御姬大人？」
陽晴歪过脑袋。似乎是对这称呼没有反应，那人身边的青年则是拿着手机似乎正在和谁联系。从听到的内容来看，看样子伏见稻荷附近还有他们的同伴，需要赶紧找出来。
「那、那个！您等到底是哪位？您等认识我吗？」
陽晴向前踏出一步。那个样子十分真切，从他们称呼自己的方式来看，至少也是和自己家族有些联系的人，这点给了她希望。
男人们有一瞬间，吃惊的睁大了双眼。接着，露出了有些劳累了般的温柔笑容。
「御姬大人。您的记忆没有恢复么？」
「……」
没有直接回答一定是还保持着警戒心的缘故。因为，不会看错。青年那边，听到了记忆没有恢复时，瞳孔中有一瞬间闪过了喜悦之色。
「会被警戒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请放心。我们是来保护御姬大人的。」
「保护……也就是说，这是我家人拜托的，是这样子么？」
「当然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我父亲的名字知道么？」
「……诶。是大晴大人。但是，御姬大人，您不是不记得了么？」
上了年纪的那个男性很擅长隐藏感情。一直表现出满脸的劳累神色。不过，青年那边果然还不够成熟吧。虽然不大，但确实动摇了。
不知为何，在觉察阳晴的记忆丧失存疑时，表现出了一丝恐惧的神色。
「只是想起了父亲罢了。仅仅一小部分，在梦中。」
「……梦见。原来如此。那么，在那个梦里您父亲是在做什么呢？」
虽说对话进行的很平静，然而随着与那个年长男子的对话越来越多，阳晴心中的不安感也越来越强烈。
「……关于兴趣的对话。」
自然，关系那个“老爷子”的事得先不提。
「啊啊……是赌博那事吧，因为家主大人特别喜欢赛马，说的是这件事吧？」
「父亲的爱好是众所周知的吗？」
「诶，毕竟我们也是一族中的呢。」
「一族……」
「是啊。家主大人为了寻找行踪不明的御姬大人您，不光是警察，整个家族都一起号令来搜寻了。」
年长的男性向前跨出了一步。
「好了，御姬大人，我们回去吧。别让家主大人久等了。」
带着温柔的笑容伸出了手。
阳晴又退了一步。并且眯起眼睛盯着这个年长的男人。
「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么？」
「是什么呢？」
「让我父亲亲自过来谈。既然是被拜托了的话，这总没什么理由做不到的吧？」（十字：阳晴这话术水平……）
「……」
上了年纪的男人脸上保持着笑容。然而眼神里却并没有笑。似乎是在想着什么。
现场充满了紧张的气息。
回过神来，两人组的身影再次分别出现在稍远的其他三个方向。看着依旧像是普通的观光客一般，但不管是谁，都在神情紧张地注视着阳晴。
就这架势，说是来搜寻行踪不明的小学生，未免也太过可笑了。
这时陽晴转过身来。在这种场合下，对唯一值得信赖的人求助了。
但是，这个动作就如同导火线一般。
「休想」
青年正要把手伸进夹克的怀里。
看来这就是“守护”的临界点了。
「咕啊！？」
「什么！？　嘎哈——」
仅一瞬间。青年和年上的男人就翻滚在地上了。定睛一看，两人的肚子上各自被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击中，那大概是连闪避都做不到的高速球吧。被击中感觉不亚于受到重量级选手的全力一击。（音符：让我回想起了邪神与中二病少女中的一幕）
现场的空气凝固了。剩下的六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翻白眼的同伴，不过下一刻，他们就以凶神恶煞的视线看向了阳晴。
阳晴的喉咙抽搐了，漏出了“呜”的声音。踩着了脚下的小树枝，身体失去了平衡，差点向后倒下。
「没事的」
「啊——」
温暖的双手撑住了自己，脑袋正变得一片空白的阳晴也冷静了下来
仰头望去，只见浩介神情锐利，在异界时那未曾出鞘的令人着迷的妖刀，如今正面盯着前方。
「！？  你、你这家伙是谁！」
「到底什么时候在那的！？」
「难道是……御姬大人的术式」
「别傻了！　没有记忆的状态下是不可能的！」
「那么，难道是妖怪变化之类的吗！？我方被附身了！？」
「就是那个！那种非人般稀薄的气息就是证据！」
「吵死了！为啥非得把我排除在人类之外啊！？　虽然我确实是隐形了！！」（十字：这里是双关语，一指存在感稀薄，二指用了隐形技能。）
就在这么抱怨的时候，那道身影已经连续闪过剩下六人的背面了。
下个瞬间，只听到「嘎！？」「咕啊！？」这样连续的殴打和悲鸣声响了六次，还没反应过来的六人就已经倒在地上了。
「欸？　欸欸？　啊嘞？　遠藤大人？」
远藤大人正在背后支撑着自己。正好好地站在身后呢。那么刚才瞬间使六人无力化的那道远藤大人身影是……
「因为我是人类吧？」
「遠藤大人。我的话，就算远藤大人不是人也没关系的！」（十字：是禽兽也没关系？！这算是白给宣言么？！233）
「我不是说了我是人类么！」
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
「虽说不算安稳，不过这些家伙似乎确实知道关于阳晴酱的情报信息，在仔细打听一下吧。」
在异界，能够从那么多异形怪物中逃出来的身体能力也是非常惊人的，即便如此，好像还是低估了他的本领，虽然阳晴多少见识过一些但是却因为现在的状况而震惊的哑口无言。
「那么，用上村民的荣耀——」（音符：阿一开发的催眠用神器）
浩介装作从怀里——实则是从“宝物库”中拿出了“穿着线的五日元硬币”。
就在准备使用那个可疑的东西之前，“嘎——”地突然清晰地响起乌鸦的鸣叫声。
浩介与阳晴“啊？”地抬头望去，之见得上空盘旋着一只白色乌鸦。
「那个是……」
「不像是普通的生物呢。我觉得这很像是在异界看到的那种异形怪物。」
看起来有些透明。虽然没有裹挟着灾厄的瘴气，但周身散发出白雾这一点与之前的异形怪物何其相似。
白鸦，再一次，“嘎！”地发出强烈而响亮的鸣叫声。
在那之后，浩介的感觉捕捉到了剧烈的喧闹声。
「呃。这个数量是怎样啊！？」
「遠藤大人！　有什么东西要来了！」
「已经知道了！」
这不是已经回到现世了嘛！　浩介如此隆重地吐槽者，再次以单臂形式抱起了阳晴。
「该往哪里去才好呢！？」
「下山去，混进人群里吧！」
说着浩介一口气跑了出去。
「为、为什么……」
「刚才年轻的人联系了同伴吧。似乎也预料到阳晴酱会出现在这里的样子。」
也就是说，附近还有他们的同伴还存在。
当然，对于浩介个人来说，就算他们有一百人，也很轻松无力化。
不过，那些个像是异形怪物的东西，如今感觉到它们正从四面八方涌来，这状况老实说，不算很乐观。（十字：这里说到底浩介还不想变身成卿，不然其实依旧能轻松解决的。）
无论何时，数量的暴力都是威胁。何况，如果身边还有需要庇护的对象。
「虽然有能全部打倒的自信，但既然不知道对方的战斗力到底如何，那就算不太上策了。」
「但是，就算逃走，也还是会发现的不是吗？」
就像之前那样。正在体验着疯狂过山车一般超高速下山的阳晴，正拼命抱住浩介的脖子，并问其缘由。
「啊。因为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所以，不用逃走，我们就在附近安排交涉的地方。」
「这、这到底是神马伊！？　咬、咬到舌头了……」
浩介苦笑着对泪眼汪汪的阳晴说明，然还不能断言他们和白色异形的联系，但不管有没有，人群都会成为抑制他们的最有效的东西。
「他们想要隐匿的吧。既然想要隐匿自己，那么那些个幻想风的玩意出现在大众面前就很奇怪了吧？」
「猿拉、原来如此啊。」（十字：日语烫口系列233）
「陽晴酱。你还是不要说话啦」
正因为是没有一个目击者的山中，他们才会什么都能做。
那么，如果在到处都是目击者的地方，对方也就只能好好谈上几句话了。
并且，如果连这都做不到的话，也没关系，反而更加方便了。
「人群中容易混淆，也方便逃跑。就算对方有特定的追踪手段又能如何。」
看到狠狠地点头表示理解的阳晴，浩介的内心其实在向她道歉。
隐藏起内心的想法，就采取这个手段吧。
面对数量的暴力，浩介自有数量上的暴力去对付。那便是，用无数分身去应对异形怪物群体，将他们彻底无力化并非难事。
但是，毕竟这是自己被卷入针对阳晴的事件，因此而将自己暴露在对方这种有组织的不明团体面前的话，有可能会给“回归者”整体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如果被误会成“回归者”势力有意参与其中的话，同伴们自不必说，还会给家人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出于安全考虑，目前最好不要轻易暴露自己就是“回归者中的远藤浩介”这一情报。
至少，得等掌握了对方一定程度的相关情报才行。
「总之，得先和南云联系上才行。报告可是很重要的事——靠，已经追过来了么！」
背后已经传来了稀薄的气息。
浩介一个侧转，躲开了从肋下穿刺而过的长爪和巨大身影。
「老虎么！」
比起白鸦那样暧昧的姿态而言。像是用烟雾形成的，却有着明显“老虎”姿态的异形怪物，已经和自己并行且发出咆哮声。
「陽晴酱，好好抓紧了！」
「好的」
在确认到阳晴半闭着眼睛，手臂紧紧抱住了自己脖子后，浩介启动了“宝物库”。下个瞬间，他的手指间夹住了数根从某个同学那些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是忍者一族的家人那边收到的手里剑，并迅速射向了再度袭来的“白虎”形魔物。
白虎发出临终的悲鸣，化作一团白色尘雾消散了。
紧接着有数道身影突破了那团白色尘雾，是犬形魔物，此刻正露出利齿袭来。
然而浩介的跳跃、回避、翻腾。就如同在玩跑酷一般。
虽说看着就像某忍者一般，然而其本身并非忍者，只是用忍者家族给的手里剑反击而已。（十字：这里指浩介的动作很像早年红白机上的忍者龙剑传）
接着，白鸦从空中下坠发动了强袭，也被用从某忍者们那里得到的“卍”型手裏剣拦截下来。
有多少都一起上都行！　手里剑的存量足够多！　连种类都有十二种之多！　何况，还有定期配送！　那个八重樫家到底对手里剑有多狂热啊！
就这样跑了数分钟。
浩介一转眼就来到了山脚下，从千本鸟居旁跑过，就这样隐形全开，跃入乐正殿所在的广场。
这里还是那么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四处都是人。
但是，尽全力隐形的浩介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果然，那群人确实有什么特殊手段用来追踪。
像是受到什么指示，原本在正殿附近待命的几个男人，从建筑物的阴暗处注视着向这里。特别是，从千本鸟居那面的大鸟居下面，似乎为了让这边无法靠近鸟居而做出了加固防线的举动。
「有和他们商量的余地吗？」
「至少，在这里他们应该不会乱——」
浩介万万没想到，自己预测竟然会落空了。
一阵轰然作响的狂风刮过，他抬起视线，只见得一只白色大猿落在正殿上，就这么毫不顾忌地再次扑了过来。
「扯淡啊！？」
慌忙一个后撤步险险躲开了。下一秒，像圆木一样的手臂和岩石一般的拳头落下来，瞬间刺进了先前浩介所在的地方。
产生了爆炸音与冲击波。石板粉碎，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小型陨石坑。
周围的人对突然产生的爆炸恐惧地尖叫着骚乱着。靠的比较近的一些情侣啊家族团啊等游客被爆炸冲击震的七倒八歪。（十字：这种时候从高处看去，就会由衷感叹一句：人类就像垃圾一样。）
「围起来！　无论如何要抓住他！」
「稍微乱来一些也没关系！　万一被他逃回异界就麻烦了！」
袭击者们之间联络对话被混在人群中的浩介听得一清二楚，果然，刚才袭来的异形魔物是和他们有关的样子。
「你们！　还正常么！？」
陽晴义愤填膺的大声喊着。
淅淅索索，袭击者的同伙们开始聚拢过来。会合一处，白色的异形怪物也到处都是了。
（其他的观光客似乎看不到？）
浩介在内心中思索着。明明眼前出现了那么多异形怪物了，可观光客们都只盯着坏掉的石板大呼小叫，却完全没有去看这些异物。
「御姬大人。请您快老实投降！」
分明实在屋外，然而说话的回音却震得人脑袋发晕。同时，这次袭来的是一条卷曲滑动的白色大蛇。
浩介以后跳来回避。就在这个瞬间，想起了一阵“嘟嘟噜”的声音。
如本能反射般接通了电话……
『喂，遠藤。你这家伙，现在在哪——』
「南雲么！　你这家伙为啥总能找到个好timing啊！」
在落下的同时踢飞了大蛇脑袋，又顺势跳起躲过大猿的豪腕。
不可视的战斗再次破坏了庭院中的石板，这让周围的观光客又响起了阵阵悲鸣。
『啊？　你在说什么？　有很大的杂音听不清楚。』
「现在，正在绝赞地被袭击中！　被正体不明的家伙们！」
『呃？　你在说什么——』
就在说明中，
「诶，给我稍等一下！」
「那不是人类的动作！　果然，御姬大人的力量还存在！？」
「现在可不是考虑一般人会不会受伤的状况哦。」
「无论如何都要抓住他！别管什么手段了！」
「反正不是人类！　那个男的无论如何得消灭掉！」
浩介的耳朵捕捉到了令人不安的发言。
不知何处袭来的未知力量，扭曲了空气，在爆裂的瞬间，躲开了。
「所以说，现在，和正体不明的敌人交战中啊！　可恶，怎么回事啊，这些家伙！」
不自觉的骂脏话了，阳晴说的对，这些家伙不正常啊。
总之是，明白了，这些家伙比起藏匿起来，捕获阳晴这项更为重要。
理解了，这是自己的失算，不禁让人咬牙切齿。
混在人群里离开，从正面的鸟居处突破。
在扬声器模式下，同学们那边传来「呜呃哇」的声音，都能想得出他们那一脸扫兴的表情了。（十字：全班没人关心下深渊卿的安危，也是真惨。233）
「遠藤大人！　请不用再管我了！　他们的目的是我罢了！　请您快点逃走吧！」
已经无法在忍耐的阳晴大声喊着。
在异界中我就说过了不会逃跑的，带着这种想法的眼神，瞪了阳晴一眼。
然而，阳晴竟然带着强烈的意志回瞪过来了。
已经无需语言传达了。言外之意，此刻与异界那时并无区别。
阳晴拥有着以身饲虎的气概。
然后，还有着相信浩介一定会来救自己的信赖。
从那些人口中得到的信息来看，他们与自己一定关系匪浅。那么，于其到处乱跑，增加无辜的受害者，倒不如干脆让他们抓住后，反向获得情报。
但是，他们想要杀了浩介，必须让他逃走才行。如此。
像那时候那样呼叫的话，他一定会再次来就我的吧。如此。
就是这样了。
「这种状况下，我怎么说得出口“是，我明白了”这种话啊。」
那是个危险的选着。根本不知道会被怎样对待。
所以，先离开人多的地方吧，说着浩介紧紧抱住阳晴往鸟居的方向潜行而去。
「呃，那是什么？　符咒？」
站在鸟居前的男人们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画着纹样和汉字的那个样式，总觉得很有印象。
「拿出那种东西是要干什么——」
「「「 不空绳索观音速速显圣灵（Mon·handomadra· abugayaei· sorosoro ·sowaka）!!」」」（十字：咒语原文是梵文片假名读音，鬼晓得是……我还真就知道！这是不动明王火界咒的一部分！阴阳师不受宗教体系限制，所以能画东方符咒而用古印度咒语，但是这里竟然没用经典QQ牛里脊肉（急急如律令）的中国系咒法？）
他们的纸片——符咒发出了光芒。接着，浩介就被一道不可视的绳索缠住了，动作受到了阻碍。
浩介睁大了眼睛。
「扯淡吧！？　阴阳师么，真的是阴阳师！？　以前电影里看到过，就是这样的！　很危险呢！　你们，居然用幻想风（不科学）的力量，真卑鄙啊！」
对从旁边抓过来的大猿，仅凭手腕的翻转就将苦无掷出，并开口抱怨着。突然感觉不知何处有人在以「你哪有脸说别人啊」来吐槽自己呢。
那些家伙们的同伴陆陆续续聚集了起来。白色的异形们也形成了完全包围网，彻底困住了浩介。
「该死，还有增援么！」
「遠藤大人，我已经……」
阳晴痛苦地挤出声音。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争斗了。
应该说是日本人的坏习惯吗？石板被粉碎，轰鸣声四处响起，多名男子包围着身穿脏兮兮的青年和少女，明显杀气腾腾的，但是，带着危机意识避难的人却少得令人惊讶。
反倒是「在拍电影？」「真的？　在稻荷大社里？」「好厉害？」「认识那个演员么？」等带着这些好奇心开始围观起来了。
原来如此。迄今为止浩介凭借这完美的身法回避了各种攻击，这就使得他不会像个受害者那样满身是伤。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自己受伤的可能性也在逐步提高。
对，温柔的少女来说，这是难以忍耐的状况了。
因此，
「好了闭嘴啦！　只是被吓了一跳罢了，这点程度完全不是问题。」
浩介做出决断。
虽然可能要给家人和同伴们添麻烦了啊，但是，果然啊，我还是无法选择在这里丢下一切自己逃走！
那么，
「库库库，我已经彻底了解了，你们那种袭击孩子的腐烂本性，真让人不爽啊。」
深淵卿stand~by！　做好~准备！　不可视的绳索在转身的瞬间就被干净利落的挣脱了。（十字：不知道这stand by是啥鬼，说是假面骑士的梗，我不熟）（音符：凭借我多年的假面厨力，这里是小王子的眼魂。）
「你们这些家伙，稍微需要被教育一下呢。」
「遠藤大人？」
袭击者们目瞪口呆。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白色的异形怪物们好像也被异样的空气吸引住了。
就连围观的吃瓜群众也好像读到气氛的变化，说着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并咽着口水注视着。
浩介戴上了墨镜！
「哼。才不是远藤，你该这么称呼我。」
毫无意义地再次转身！
「浩介·E·阿比斯盖特（深渊之门）！！」
「阿比斯盖特？」
陽晴酱的困惑也到了最高潮。因为转身的速度太快了，导致耳内三半规管收到了影响，有些犯恶心。
吃瓜群众「哦哦～」地拍手欢呼起来，「果然是拍电影啊！」这样自以为理解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四周响起了咔嚓咔嚓拍照的声音！
「哼，抱歉，吾之盟友啊。就是这样，我解禁深渊状态了——盟友？　姆姆，盟友哟，怎么呢……挂断了啊？」
看了下手机。怎么看都是挂断了。哼。
「为了不妨碍我，吗。还是老样子的知心朋友啊」
绝对不是吧。阳晴心想道。敏锐的直觉，大正解。
「切，装神弄鬼！　快干掉他！　回收御姬大人！」
「只要不死的话，最坏弄断一两根手脚也没事！」
聚集起来的袭击者们，一齐拿出了符咒。
「哼。吾之姬君哟。请安心吧。在此与你约定，民众也好敌人也罢都将被无伤终结！　以吾深渊卿之名起誓！！」
「啊，是。您请自便..」（十字：这里阳晴在棒读233）
拿出苦无，卿也重新摆开了架势。
吃瓜群众们欢呼了起来。陽晴酱用死掉的眼神盯着天空来逃避现实。
在那之后，新闻与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困惑系油管视频UP主！！在白昼的伏见稻荷大打出手！！”“现实中的分身术？是魔术么？迷之超技术”等话题铺天盖地，热度奇高。
结果当然，袭击者的所有人都被无力化，白色异形全军覆没。
但是，骚乱闹得太大了，巡警们大量涌入，浩介除了阳晴之外，还捞起了一个袭击者，匆忙离开了现场。
接下来。
由于深渊卿的华丽行为，使得浩介躲在小巷子里感受了一阵心之痛楚，并被带着一脸的苦笑的阳晴酱摸头安慰了一个小时左右。（音符：羡慕死我了）
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但是，不知为何却被拒绝来电，无法和阿一及同学们联系上（可能十有八九，是在修学旅行中，想拒绝麻烦的事情吧），再次失落了好久。
不管怎么说，浩介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对绑架过来的袭击者进行讯问，以及关于今后的商谈，来到了在修学旅行第一天预定要住宿的酒店。
将绑架来的袭击者藏在酒店附近巷子中的垃圾箱里，只带着阳晴进入。
已经傍晚了，说不定，同班同学们已经入住进来了。
正这么想着，便将阳晴放在大厅里的沙发上，自己一人去往前台。
「那个，打扰一下」
毫无疑问，不会被注意到。
这个事态，阳晴酱也早已经预测到了。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他身边，代替他向前台员工打招呼。
终于，工作人员认知到了浩介。
「非常抱歉。请问您有何事……」
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
原本是完美的笑容，然而那份笑容渐渐消失了。
她的眼睛扫视着脏兮兮的浩介，明显动摇了。
并且，确认了旁边还有穿着脏兮兮的和服的少女，可疑地眯起了眼睛。
「啊，很对不起。我是今天预定要在此住宿学校的学生……。我们班已经登记入住了吗？」
「啥？」
浩介一边出示学生证一边询问。确认了学生证记载的学校名等的女性工作人员的眼睛，越过了可疑，变成了疑惑的眼神。
女性工作人员的目光高速来回穿梭在浩介和阳晴之间。接着又看了一眼另外一个年纪大些的前台工作人员。
「那、那个！　这边稍微发生了些情况！」
「情况，是么……但是……」
「不，我也知道这看着很可疑啦！　正因为如此，我才急着要和班主任担当的畑山先生取得联系啊！」
「不是，那个啊……」
口齿含糊不清，并且眼神越来越像在看可疑份子了。
乍一看确实很可疑，但自己已经明确了身份，所以可以尽快告诉我有没有办理入住手续了吧。浩介正这么想着，却没想到却等到了意料之外的答案。
「非常抱歉，客人。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呢？」
「哈？　搞错了，怎会啊？」
「是的。客人您所说的团体客人确实使用过本酒店，但是在三天前就退房了。」
「……等等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了啊。」
浩介呆立当场。完全不知道想啥好了。
那可是四天三夜的修学旅行啊。结果三天前退房了吗？自己消失的时间明明应该只有大半天。然而修学旅行已经结束了。
代替混乱到无法说话的浩介，阳晴把话接了下去，向女性工作人员询问道，
「可以告诉我今天的日期吗？」
「问日期，对么？」
困惑加深了。以至于那个女性工作人员反而向阳晴提出了疑问。但是，姑且还算是专业的吧。暂且回答了一下。
听到回答后。
「真的过了四天啊……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浦島太郎桑了？」
浩介，再次茫然若失。予想外的发展啊。
女性工作人员的眼神已经完全变成怀疑发生事件的眼神了。
阳晴和颜悦色，一边重申着自己绝对没有遇到麻烦，一边赶紧把浩介带到了大厅的边缘。
「遠藤大人。看来，那个异界和现世的时间流动是不一样的呢。」
「嗯。我的修学旅行，已经完了啊」
「打、打起精神来。啊啊，不要哭了，遠藤大人」
陽晴在想。他简直就像是被雨淋湿的小狗啊……如此。
「不管怎么说，得先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啊」
「是、的啊」
比自己小许多的女孩子竟然如此可靠。如此一想，就觉得自己还这么痴呆状是不行的，于是强提起了一口心气。
修学旅行突然不翼而飞，这真是令人遗憾，但是……
现在回想起来，之前阿一之所以打电话过来，一定是在返程巴士上没找到自己，所以打电话来确认自己在哪。现在拒接电话也十有八九是因为一路愉快旅行的疲劳与余韵而不希望被打扰到吧。
心情我能理解，可我还是想哭啊。毕竟，我也是人啊。
「遠藤大人。虽然无法保证什么，但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您的……」
「呜，抱歉啊，陽晴酱。让你担心了。不过没关系的。我说过的吧？　被丢着不管也好，遭到无视也罢，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了。」
「请您别再说这样令人悲伤的话了。」
陽晴再一次“好孩子好孩子”地抚摸着浩介的脑袋。不得了的母性。过去，可曾有过如此关心自己的孩子么？　如此思量不禁悲从中来。
当然了。
从旁人看来，真就很“那个”了。
「你，方便过来一下么？」
「嗯？　有事么。现在，正在恢复中——」
肩膀被人拍了，浩介不情愿地回过头。然后，无语了。僵住了。
因为，在那边是，
「在恢复，么。这样啊这样啊，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和那边的女孩子有什么关系么？」
那里站着一群皮笑肉不笑的巡警们。
前台那边，工作人员正担心的看着阳晴。
原来如此。好像被“通报”了。
巡警先生们，似乎是以惊人的速度赶来的。挺优秀的嘛。（十字：这下卿真要去和龙王当狱友了。233）
「搞、搞错了啦。这是有很深的原因的——」
「这样啊这样啊。有很深的原因啊」
「就、就是这样啊！绝对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嗯嗯，是这样呢」
巡警以平静的气氛点了点头。但是，瞳孔的深处却反而比之前更加严峻了。
哦呀？巡警们，不知为何悄悄地挪动着位置。
为什么要进入背后的死角范围呢？
为什么要把大厅的入口给挡住呢？
「那么，那个很深的原因，可以和我们说说看么？」
「那、那个就有点……」
「明明是，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对吧？」
浩介，在思考。
可怕。和魔王大人不同的恐怖呢。明明自己啥事都没做过，怎么返给人一种自己绝对做了亏心事的感觉！　巡警桑，好可怕！　（十字：要是阿一知道你拿他和条子比，估计都能气死。）
「那、那个！　远藤大人只是帮助了我而已！」
陽晴酱，支援的好！　果然是能干的女孩子！（十字：噗！懂的都懂……233）
「不久之前，可是有人在伏见稻荷大闹了一场呢。」
陽晴酱沉默了。视线全力漂移了。
「嗯嗯，那么能请您们——来局子里说么？」
陽晴酱悄悄伸出了手臂，两手并拢。「巡警桑，我认罪了」一副犯人伏法的场面。
「那么，你也是。这孩子的和服一看就是上等货，为何会弄得那么脏兮兮的……其中的详细原因能过来解释下么？」
在眼中没有笑容的巡警们看来，「这个小孩子的敌人，绝对不能放过。」并显露出这丫的气势来。
从前台也投来轻蔑的目光注视向浩介。
浩介抬头望天。
然后以，以哭笑不得表情说道，
「即使如此，我也什么都没做过啊。」
巡警们的笑容与目光，都丝毫没有动摇。（十字：据说日本的警察是出名的废物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05深淵卿第三章 咕哇啊啊啊っ！？
墙上挂着的时钟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
在周围一片沉寂的——审讯室里。
坐在坐垫厚实的商务椅上，收起肩膀缩成一团的，毫无疑问，是浩介。
在他的对面坐着一位身着西装、五十多岁左右的男性警察。他正在展现自己的技能——脸上露出温和笑容的同时却让周遭的空气充满压迫感。
已经，保持这样的沉默气氛五分钟了。
让人受不了啊。
不可视的“警察威压”不断消弱着浩介的精神力……
（陽晴酱那边……嗯，看来不要紧）
为了逃避现实，浩介用躲在另一个房间角落里的分身，确认了正在被女警官们照看着的阳晴的情况。
并且阳晴似乎还在为频繁受到推荐点心与果汁这种事而苦笑着。
其实，就在他们被送往派出所取证之前，阳晴酱的肚子发出了巨大的“咕噜噜噜……”这种声响。
这也难怪，阳晴已经一天以上除了喝了点水之外，什么都没吃过了。
面对因过于羞耻而脸色通红，双手掩面而蹲在地上的阳晴，就连表情险峻的警官们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于是就变成了先吃晚饭吧这样的流程。
然而，并不是拷问的固定套路猪排饭。而是麦O劳。那个负责去购买晚餐的年轻警官出发前，被女性警官们以「可不能按照你们的标准哦！　这可是小女孩的晚餐哦！」这样的强烈的目光吓得瑟瑟发抖。
就这样稀里糊涂吃完晚饭之后，阳晴的肚子已经撑得饱饱的了。
然而，面对有礼貌、坦率、和蔼可亲的阳晴，女警们似乎已经沦陷了，进入了投喂合战状态。
因为这个。之前开始，阳晴就不断用视线撇向这边。
那是在寻求帮助的同时又是对身边的人感到安心的眼神。
（果然阳晴酱，能普通地认知到我啊）
当然了，除了自身精神陷入极度悲伤，或者从最初开始就强烈刻意去注意之外，在一般场合普通人是无法注意到自己的存在的。实际上，现在阳晴周围的这些警官们就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分身就在他们身边这件事。
能认知自己的人增加了，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十字：实际上这就明示阳晴要入后宫了。233）
例如当前，阳晴就以视线向浩介的分身传达了「我，我知道了！远藤大人不是人类这件事我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哦！」这样充满了确信与决意的眼神。
「呐」
「在、在的！」
突然出现的声音打断了浩介正关注阳晴的意识。无意识地对警察平稳又强硬的呼声做出了回应。冷面警察的眼睛眯得更细了。好可怕。
「差不多，你也该认真交代了吧？」
老实交代，是指什么呢。
虽然说法有些奇怪，但浩介还是理解了。
要说是什么，当然是现在这样，和阳晴隔离开，被关在审讯室里忍受白眼的理由。
「你现在啊，身上有着各种各样违法行为的嫌疑。你明白么？」
「欸，呃，嘛……」
对未成年人的掠夺或绑架。对文化财产的损坏，以及未获得许可的外景拍摄（警察是这么认为的）。在骚动中还有一般人摔倒了，受到了轻伤。
原来如此，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还真是波澜壮阔的人生呢。明明浩介自己还没成年呢。
对于正在自顾自点着头的浩介，冷面警官用终于开口了么的神态点了点头，嗯，地加重语气道——
「你的身份是——」
「咕哇啊啊啊啊啊啊！？」
突如其来的悲鸣。
发出悲鸣的是浩介。他紧紧揪住自己的胸口，痛苦地喘息着。
普通来说，谈话对象变成这样的状态都会慌张的吧。然而，冷面警官完全没有着急，也毫不担心的样子。
不如说，是一副「又来了啊」，这样厌烦的表情，双手环抱，向背后的椅子上靠去。
就这么冷眼看着。嘴里还有「这个臭小鬼……」这样的低声话语。
那倒也是正常反应。
「咕哇啊啊啊、啊、不疼了……」
就如悲鸣来的那样突然，浩介又突然恢复正常了。
「还要，再来几次才满足？」
「才、才不是啊！　真的是胸口突然疼得要死！」
「是良心的苛责么？」
「才不是！」
「脖子也会变的很热吗？」
「是、是这样呢！　接着痛苦感就消失了！」
「啊，这样啊」
但是警察官可不会相信。不过是小伎俩罢了。冷面警官散发着这种不近人情的氛围。
因为已经是第十次了，这也难怪警察官这么想。
「我啊，已经做了三十年的警察了哦。这么不用心的伎俩，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相、相信我啊！　真的很疼的啊！」
「那你是得了什么病呢，现在就去医院吧？」
「这就有些……」
「……」
原来如此，「你这小鬼，开什么玩笑……」这样想也是没办法的事，也难怪他会被以给我适可而止吧的态度丢进审讯室。
说到头来，浩介自己现在本身就是这么个莫名其妙的状态。（十字：反正就是白米为了搞笑强行给深渊卿降智了呗。）
接到酒店报警说「有个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青年，打算把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带进酒店」之后，最先赶到的警察在回到派出所后也是调查了各种各样的情况的。
某个自称是休学旅行终了回去了的学校的学生，也持有其身份证明。
但是，既然这样学校那边怎么可能将其留了下来，这种事绝不可能才对。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该修学旅行的学生中没有见过浩介，带队的老师也没有特别找学生的样子。
话说回来，明明有一个学生走丢了，却还能悠闲地进行修学旅行，然后就那样毫不在意地回去了，这是绝不可能的！
所以必然，那个身份一定是伪造的，但是，为什么要撒这样明显让人觉得扯淡的谎呢。实在让人想不明白。
不过，至少可以肯定，这一定与伏见稻荷事件有关。（十字：这段审问让我想起了《伦道夫·卡特的供述》，凡人是那么的无知……）
好像有什么人在那大打出手，各种照片和视频都在网上疯传。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照片与视频中，那个使用分身战斗的人不知为何全是都被马赛克遮住了，取证得到的证言也只有“单手抱着穿和服少女的男子”的说法。。
姑且是有着许多证言，但是，提到那个人物的具体形象时，所有人的记忆就都变得暧昧不清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机出现的浩介与阳晴肯定就是那场非法拍摄的表演者，而他们正在庇护作为幕后指使者的成年人……就是如此怀疑的。
用实际存在的高校名与确实存在的在校生的名字这一点依旧意义不明。说不定，这是为了与当时晕过去之后又消失了的大人们联系上的对接暗号。如此。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的确能够确认身份呢」
「给你添麻烦了真实抱歉咕哇啊啊啊啊啊啊！？」
「不，那个，真的已经够了啊」
「不、不是、脖子～～～好了？」
这个现在看着像是在胡闹的青年，真的确实如学生证上所示的那样，身份没有作假，这让警方更加混乱了。
不，在别种意义上也是遇到一片混乱……
这是因为，在与其学校取得联系时，最初是由教导主任来负责浩介的在籍确认的，然而话才说到一半时，
『教导主任晕过去~~了！！』
『不好，在吐血了！　这是胃穿孔了么！』
『明明说是修学旅行平安无事的结束了，才刚刚放松下来的！』
『幸子老师！　现在不是摆弄假发的时候了！　快去叫救护车！』
『这是多么的悲惨。愛子老师现在在哪！？』
『刚接到报告说，今天就回来了！』
『现在叫她马上来！』
如此感觉的骚动通过电话传了过来，总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说那些的时候了。
接着，还是。
向他的家里打电话确认，这次是个自称是他哥哥男人接的电话。
『啥！？　这次是个幼女啊！？　该死的阿比斯盖特桑哟。没关系的！　请直接处以死刑吧！』
对方用怨声载道的声音发出怒吼，并挂断了电话。
不言而喻，冷面警官们自是目瞪口呆了一段时间。
在此之上。
「不知为何上面居然发出了“移送至警署保护”的命令？」
对方到底什么来头啊。竟然能让警察厅那样的高层，直接下达了命令。
本来，因为浩介是未成年人，在移送至警署之后，先在接待室里吃过了晚饭，刚开始警官们还很平静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但当他听到这件事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咕哇啊啊啊啊啊！？」悲鸣起来了。
「嘛，你好像是“回归者”中的一人什么的呢。」
「啊哈哈……」
看着面前发出干笑的浩介，冷面警官眯起了眼睛。
回归者。这个名字还让人记忆犹新。高中一整个班集体失踪了。作为警察，虽说是管辖区不同，但不可能不成为讨论的话题，并且也曾经协助过搜索。
没想到，居然会遇到当事者中的一人……
以他们为中心的狂热报道与奇妙事件。以及之后那种不自然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冷却速，身为警官的男子内心不由地叹息着「这或许是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该知道的事吧」这样的想法。
然而，虽说没有明确的证据，但十有八九，与之前那群在重要观光地随心所欲胡来的家伙有关，更何况还有丧失记忆的儿童牵扯其中。
就这么“是，这样啊”地退下，实在有损警察的名誉。（十字：日本警察还有名誉可言？？逗我呢？）
正这么想着，打算再次问一些事情经过的，但……
「啊，又来了啊！　到底怎么回事咕哇啊啊啊啊？　已经习惯了啊？」
这就表示，没有什么想说的意思么。
冷面警官的脸上爬满了疲劳瘪了下去，看起来是如此的。
「哪个，真的非常抱歉。并不是在开玩笑。真的」
「……」
「对、对了！　陽晴酱的家人……有好好联系上了么？」
「……没有联系上。也没人来咨询。说起来本来就没人报警，也没有失踪登记。」
「是这样啊。」
「姑且，还在继续调查，但只有“Fujiwara Hinata”这个名字的话……如果知道汉字是哪个还好点。」（十字：所以可见日本右翼想用片假名代替汉字的想法有多蠢了。阳晴我之前还一直以为读作Yo haru来着的。）
「说的是呢~阳晴酱，手机钱包什么的都没有呢。」
「……不是你拿走的吧？」
「才不会啊！」
就在这种谈话期间，阳晴的父亲或母亲会不会就前来接她。这样淡薄的期待，也是浩介愿意乖乖回应与警察同行的理由之一。
只要有搜索请求的话，身份马上就能得以确认了，果然，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想到这，不禁叹了一口气。
（陽晴酱不是一般人这点可以确定，家人无法拜托公共机关进行搜索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就是了。）
又或者，既然袭击者能用什么特殊手段来锁定阳晴的位置，那她的父母或许同样可以以此来找到女儿的下落。虽然也有这样的期待，不过目前同样没有任何音讯。
（对方说过“一族”这个词也很让人在意呢。）
该不会，她父母也和袭击者站在同一立场吧。又或是，袭击者的老大就是她父母什么的……
浩介从心底里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真不愿意去想象那样的小孩子需要面对来自家族的敌意。会让人心寒的啊。
摇了摇头来驱散那些糟糕的念头，并且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
（那么，看样子，所谓上面来的命令，就是南云已经掌握我现在的状况，从而给我派了帮手对吧……）
姑且，愿意来警察署这边还有其他理由，既然已经选择在酒店里亮明身份了，再逃跑的话就是下策了，会给学校与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并且媒体的报道也是很烦人的，手机的来电拒接到现在也没有解除（大概，他们把手机处于来电拒接的这个状态给忘记了，好想哭），那就通过警方来传达这边的现状吧，之类的考虑。（十字：这里我说深渊卿被降智就明显了，明明手里有英国保安局给的身份不用，非要绕一个大圈等阿一派人来救场。我看凡妮莎这个角色都被白米忘了。）
剩下的就是，
（陽晴酱已经非常疲劳了呢，那索性就这样，今晚先住在警察署里吧。）
想让阳晴休息也是理由之一，毕竟袭击者也不好在有警察包围的地方动手的吧。（十字：理由真多，比同居男朋友一夜未归第二天被女友质问时还多。）
（嘛，现在这种异常状态，也都是他们的袭击造成的就是了。）
到这为止都对阳晴没有任何害处，再则，就算发生什么意外，几秒内也能治好，所以还是静观其变吧。
「呐，对了。你」
「啊，在的」
「既然有大人物传达命令了，那不久之后就应该会有人来接你了吧，既然这样，在此之前能不能把你知道的事说一说？」
「就算你这么说……」
换句话说，当下这种状况也是浩介在利用警察，所以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正当这么想着的时候，没想到“迎接”那么快就来了。
「嘛~嘛~，可不带这样子欺负一个学生的啊。」
咔啦一声打开审讯室大门走进来的，是一个毫无任何特征，气场悠闲的中年男子。
表情也是笑嘻嘻的，然而，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或者经验丰富的人多有这样的直觉，既“面对这个人，万不可大意”。
「你是？」
冷面警官胡乱地转过视线，充满警戒心地询问。
来者从怀里拿出名片，递给了他，
「你好你好。我是公安的服部。」（十字：注意，和中国公安指警察不同，日本公安指的是国安局。服部是日本国家安全局对“回归者特殊科”俗称“对魔王科”的最高负责人，手上权力很大，阿一也得卖他三分面子。可以详见花骑士篇。但时间上来说，深渊三发生的时间要花骑士更早一些。）
在悠哉的气氛中，他是这样自称的。
在那之后。
浩介他们的身影正位于京都市内公寓的一个房间里。
「请便请便，请把这里当做是自己家一样放松就行。」
对方把腰放的很低，恭迎浩介与阳晴进入室内。看样子这里是公安的某处“安全屋”。
「遠藤大人……」
感觉到自己袖口被拉住，浩介向阳晴望了过去。对方正抬起头，以不安的眼神望向自己。
仔细想想，从令人安心的警察署中被不认识的人带了出来，来到这个不熟悉的公寓中。感到不安也是理所当然的。警察署内部也对把阳晴带出来这件事是否妥当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也在情理之中。
「诶~哆，来这里前我也说过了吧，这个人是我认识的警方的人，所以不要紧的哦。」
「啊呀呀，这可真是非常抱歉，是让您感到不安了吗？」
果然服部习惯性的平身低头的流畅动作，让陽晴有些慌张地赶紧也「我真是失礼了」地低头道歉。（十字：躬匠精神233）
姑且，在来这里途中的车子上，已经做了最低程度的说明。
也就是，关于“回归者”的内容，以及浩介本身就是“回归者”之一。
是特殊能力持有者这件事。
然后，担任“回归者”与政府之间的协调员，或者说是对话窗口的，正是这位服部幸太朗。（十字：这货居然不叫服部正成？233）
再加上，“回归者骚动”以来，他已经是第十代目的协调员了，并且目前还在继续更新最长任职记录。顺带一提，最短的记录的那位才两天，现在那货已经滚去乡下种草莓了。（十字：那货八成是得罪了阿一，要不是在日本，估计已经成汉女了……233）
「嘛，我也不清楚为何来的会是服部桑就是了……」
「不，既然远藤大人在那里的话，我也没问题的。」
「这样啊」
正在隔着窗帘确认外部情况的服部，听见两人的对话后，转身提出了一句忠告，
「遠藤桑。可千万不能做什么过分之想哦」
「什么意思啊！？」
「我和您到没有太多接触的机会呢……但，从魔王——咳哼。从南云桑那边已经听过了各种各样的说明就是了。」
「我很在意到底是怎样的说明啊！」
那个嘛，你看，在旅行中接二连三地把女性……服部刚这么开口，阳晴就开始用纯粹的眼神盯着浩介了。
「比起这个！还是先解释下为是何服部桑会来这，这个比较重要啊！」
浩介强行转换了话题。然而阳晴那纯粹的眼神依旧盯着他。
在全新一般的沙发上坐下，吐出一口气后，服部缓缓地开口了。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伏见发生的事，远藤桑」
「伏見的……啊～，诶哆，真是抱歉啊。是关于视频和照片之类的问题么？」
「诶。毕竟是在重点文化财产中引起的骚乱啊。警察那边自不必说，各处相关单位可是群情激奋了。网络上的问题南云桑说会有他来亲自处理，而政府那边自然有我们来负责对应。其中一些细节在电话里也不方便讲，所以只能亲自跑来和你面谈了。」
你看，一旦交给魔王大人，大家的脑袋就会变“轻松”呢，说着服部苦笑了起来。（十字：这里“轻松”是双关语，一指魔王的处理自然滴水不漏，二指相关人员会被魔王给洗脑了）
在这种地方还能苦笑出来，大概就是他能保持担任对话窗口记录之长的理由吧。
「对不起，给您添各种各样的麻烦了」
「……给您添麻烦真是抱歉，服部大人」
「不不，我这还好。倒是您那边看来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才对吧。」
服部的稍微眯起了眼睛。
「那些，并不是假货吧？」
视频动画与照片中，并没有显示出与浩介他们交手的白色雾霭怪物。袭击者使用的奇妙术式也是如此。
但是，一定用了什么手段，毕竟作为结果造成的物理破坏却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来说都会怀疑是用了什么戏法或是动画特效啥的，但服部却是知道“这些东西确实存在”这边的人。
「不会错的。那些家伙的目的看样子是冲着阳晴酱来的。」
开诚布公，浩介详细说明了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服部不禁仰天感叹「日本意外地也是个魔幻国家啊」。（十字：现实中的日本其实也够魔幻了。233）
「那么，藤原桑的身份与那些家伙的目的都还尚不明确呢」
「嘛，这些用不了多久就能知道了……对了，南雲他们呢？　一直被拒接电话我都快哭了哦」
「遠藤大人，请打起精神来」
摸头摸头。谢谢你，阳晴酱。那个服部桑，为什么你要拿出手铐来？
「啊~就是那个呢。不管怎么说，政府内部的一部分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动向开始充满火药味了啊。」
「欸？这是怎么回事？」
「搞不好的话，会发展成第二次回归者骚动也说不定。啊，胃好疼。」
「不不不，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
或曰，政府内部以一些具有影响力政治家为中心，想要在对“回归者”的处理上做文章，并且，是在不太妙的方向上。
同时，在公安列出的名单上的外国人，也在令人讨厌的时间点上进入了国境，他们之间甚至出现了彼此争斗，又或是做出了一些可疑行为。
「这一个个的还真是会挑时机啊。」
「原来如此。就是说南云他们正在应对这件事对么？」
「诶。特别是，在“回归者”的家人中有人感觉到了视线以及有人跟踪，这件事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安情绪。」
休学旅行回去后马上遇到这种事自然会很心烦，为了慎重起见，在全班团结起来加强防备的同时，阿一等人立刻开始着手调查。（十字：好家伙，白米这是挖新坑啊）
「嗯~啊，确实是讨厌的时机啊」
「就是这样。虽然还不知道远藤桑这边遇到事是否与此有关……嘛，总之，因为那边已经抽不出手来支援远藤桑了，取而代之的只能政府这边派援军过来了，就这样的我被派了过来。」
「如果是直接冲我们来到没啥问题，可要时刻保护家人友人的话，就确实有些辛苦了。我明白了。我这边的事，您愿意提供协助真是太好了。」
「绵薄之力，不成敬意」
不管怎么说。
「服部桑可以帮忙联络一下么。就说，你们忘了解除来电拒接，远藤，正在哭泣啊。」
「哇、哇啊啊……马上就去！」
看到双眼充满虚无的浩介，服部苦笑着离开了沙发。
这边发生的种种事情在内，需要立即联络而走去了廊道。
「遠藤大人。您不回去没关系么？」
「呜~嗯，现在就这么带着阳晴酱离开的话，来回间会消耗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吧。」
就像理所当然的一般，就算要回到同伴身边，他也没有抛下阳晴的打算，而是选择带她一起去，这让阳晴开心地松缓了嘴角。
没有注意到这些的浩介，双臂环胸思考了一会才开口道，
「如果无论如何那边需要我而发来联络的话。我可不会拒接的！我可不会的啊！」
「遠藤大人。交给我吧。将来和您的同伴们再会的时候，就由我阳晴去好好告诉他们！　不能拒接来电！　绝对！」
「啊，嗯，谢谢？」
被少女以「绝对不能拒绝来电啊！」这样庇护的话，某种意义上也很痛苦啊……这么想着时，看到阳晴正干劲十足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反而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咳哼，清了清嗓子。
「总之，当务之急是先弄清阳晴酱的身世才对。」
「但……要怎么做呢？」
「再等一会，我的分身就会把藏在酒店附近垃圾桶里的男人搬过来，就从他那里问出来吧。」
「啊……哇，我啊，完全把那个人给忘了……」
阳晴害羞地用和服袖子遮住了脸。象是要搪塞过去似地问道。
「那个人，是不是已经醒过来了呢？果然得一直堵着他的嘴么？」
「不，那家伙没有醒过来。」
「那是……」
明显的异常。难道是，因为落地时撞到要害而有生命危险？　即使是袭击自己的人之一，阳晴也会为此而担心的。
浩介摇了摇头。
「或许，是和我一样，受到了什么远程攻击之类的吧。」
「难道是……为了“封口”么？」
浩介说道，无论自己对他做什么，对方都没有醒过来。不仅如此，脸色也每时每刻都在变差，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下去。
所以，之前在警察署的时候，找了个机会让三号分身拿去了具有恢复效果的神器，才勉强稳定住对方的健康状态。
「遠藤大人呢，现在已经不痛苦了么？　从警察署出来之前似乎每隔一段时间您就会被痛苦折磨的样子……」
就这么说着，阳晴担心地用手抚摸起浩介的胸口。接着探出身子，半靠在浩介胸口，倾听浩介的心跳声。（十字：这个动作在外人看起来就很牙白了。233）
每次浩介表现出痛苦的神色时，都是见他手捂胸口的样子。虽然已经对阳晴说过很多次不要紧的，然而阳晴依旧紧皱眉头，看来是真的非常担心浩介的安危。
为了让那样的阳晴感到安心，浩介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用轻松明快的语气说道。
「不要紧不要紧。大概对方发现没效果，已经放弃了吧。你看，一点都不疼了。」
「真是那样就好了……」
「总之，就是对我不起作用就是了……或者说，虽然确实有效果，但似乎会被弹开的样子，所以，把那个抓来的男人带到我身边的话，或许……」（十字：估计能弹开咒法术式是和酒吞的标记有关。）
「或许会醒过来，是这样子么？」
阳晴信服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远藤大人。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恶意攻击啊！」
「还不把我当做人类啊？　不适可而止的话，我就要捏扁你的小脸蛋了哦？」
看着浩介露出的“和善眼神”，阳晴不知为何反而显得很开心。
这时，浩介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有谁打电话过来了。
「南雲么。你丫的终于想起要联络了么」
浩介苦笑着随手接通了电话，不小心忽略掉了来电者的名字。接着，
『浩介！　你没事吧！？』
「呃啊！？　艾蜜莉啊！？」
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高的刺痛耳膜。看样子，是南云他们中的谁终于想起了这事而联系了她。她有赶紧担心地打电话来确认浩介的安危。
『抱歉！　我沉溺在圣域里埋头研究……完全没能注意到浩介的分身消失了！』
「没、没关系！　我这边不要紧！」
电话那头传来了哭声。看来是真的很担心，并且，对没能马上注意到自己思念之人的异变这一点，也感到很后悔。
『真的？　真的不要紧？　没有受伤吗？』
「啊啊，没关系的，真的。一如既往。莫名其妙遇到了一时半会难以搞定的麻烦事。这就是英雄的宿命？　保安局的那帮家伙都是这么说的。」
『……呼呼。或许真是这样』
或许是从浩介轻快的口气中确认到了他确实平安无事，艾蜜莉的声音也恢复了平稳与明快。
『那个啊。我这边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所以——』
艾蜜莉那边似乎也在发生着什么。从电话里传来了非常吵闹的杂音。
然而，就在艾蜜莉要详细说明发生了什么之前，
「遠藤桑。刚才，南雲桑他们——」
服部走了进来。然后，看了一眼浩介和阳晴，一脸严肃。
「遠藤桑。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到底做了什么？」
「啥？　你在说什么……」
莫名其妙地在说啥啊，于是顺着服部的视线望来。
之间阳晴紧紧地贴在浩介胸口上。然后，浩介的手像是要抱紧那样子的阳晴一般不断调整位置。
为了不打扰浩介通电话，身为好孩子模板的阳晴酱就这么保持着安静，浩介也就同样保持当时的动作没管。
原来如此……这下真是“牙白”了！
要问哪里“牙白”了？
「那、那个，服部大人，这是误会！　我只是，因为担心远藤大人的身体才依偎着他的！」
『！？』
「造成眼前这个局面的，是我这边来着！」（十字：这句和下一句原文是之小三偷情被抓后，自己揽责为男方辩解用的那种语气，中文翻不出来。233）
『吓！　嘎！？』
「陽晴酱！　别说了——」
「遠藤大人只是，很温柔地抱着我而已！」
『——』
看吧。就会变成这样的展开了。
从电话的另一头传过来了。恐怖的气息。简直让人瑟瑟发抖。
『浩~介~』
「艾、艾蜜莉！　是误解哦！　你听我解释啊——」
『你等着哦？　我马上，就去找你了。』
噗呲一声挂断了电话。滴—滴—滴—的声音在现在听起来是那么的无情。
服部「啊呀呀」地苦笑了起来，阳晴也意识到自己貌似制造了更大的误会，开始啊哇哇地慌乱起来，浩介则用颤抖的手收起了手机。
接着。
「咕哇啊啊啊啊啊！！」
「遠藤大人！？」
他开始抱着头四处乱跑起来。
到底是，他再一次的受到了攻击呢。还是说，有着其他不得不叫出声的理由呢。
不管怎么说，服部趁着那两人没时间注意他的状态下，拍摄了许多许多浩介拼死抱着阳晴的照片。（十字：深渊卿真要陷入深渊了。233）


◎006深淵卿第三章 这种形式的爱也是有的
在浓雾深处，不知是谁在那里自言自语。
——真是个没良心的……
其穿着的和服的下摆隐约可见。黑色的底衬上有着像是在煽动不安感一样的血红色挑染。以及，
（红白相间的……彼岸花）（音符：红色是曼珠沙华，传说中，此花是接引之花，花香有魔力，鲜红如血，能唤起死者生前的记忆。白色是曼陀罗华，包含着洞察幽明，超然觉悟，幻化无穷的精神。见到它的人都会感到愉悦）
那如梦如幻般的景致。使他在模糊的意识中也「啊啊，又是那个梦啊……」这么想着。
——咱明明以及这么努力了。
卡沙卡沙衣服摩擦的声传了过来。
一种情色的气息充斥进大脑，欲让人深陷其中。虽然想着「得快点逃走！」，然而不知是否因为在梦中的关系，身体却完全无动于衷。
——到现在还没呼唤咱啊。（十字：是酒吞无误了，好你个深渊卿，又在发春梦！233）
令人感到悲伤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一丝焦躁感。
心里莫名其妙充满了的歉意，同時，也感到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感。
想要说些什么却无语凝噎，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被抱住了。
香甜的气味传入了鼻腔，脑袋晕乎乎的。更何况，整张脸都被柔软的双子山峰包裹其中！（十字：据说，睡梦中闻到气味是精神分裂的前兆！）
——啊啊，咱深爱着的汝啊，这样的话，不如干脆，
因为身体被紧紧抱住，所以无法抬起头来确认对方的脸。
这令人幸福的感觉，让人很想就这么融入其中，随其而去——
——干脆就吃掉吧
要命了～～～本能一下子敲响了警钟。
抱着拼死的觉悟好不容易从最棒的胸部牢狱中挣扎出来，但因为身体被牢牢抱住而无计可施了，依旧完全动弹不得。
没有办法，光是集中意识，试图用双手推开压在脸上的巨乳就已经拼尽全力了。然而，那远远大于自己手掌的胸部就如同史莱姆一般柔软。手陷入其中，效果为零！　好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开始气喘吁吁了！可恶的巨乳怪！　快放开我！　放开我啊，这样想着。
就在这种情况下，竟然隐约听到响起了轻轻的笑声。
――咱的名字，要快点叫出来哦？
像是要传达爱意一般，被再一次紧紧抱住，脸也继续沉入山谷之中去了。
（我可已经有拉娜这个决定之人了。加油啊，我！　不能输，要胜过、这个、这个哦——
「哦派！！」
充满力量与决心的声音响起了。
还是在运行中的车子里。
「远、远藤大人？」
在他旁边的人哑口无言了。那是当然。直到刚才为止还在熟睡的那个年长的异性，突然就喊着荤话弹了起来。
接着，脑袋昏昏沉沉的浩介像是吃了一耳光般迅速清醒过来。现状一股脑地传达至大脑中。
他正坐在一辆普通轿车的后座上，边上坐着阳晴，而服部正在开车。
夕阳从车窗外照射进来。在安全屋休息已经是昨晚的事了。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他们正在前往某个地方的路上。
通过后视镜，果然看见一张目瞪口呆的脸，视线还正看着自己这边。
总之，
「误会啊，陽晴酱！」
解释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陽晴酱正在悄悄挪动身子远离浩介。明显是躲着浩介的样子。
「真是年轻啊，库库库」
「服部桑给我闭嘴啦！」
早已觉察到浩介一定做了什么春梦的服部，脸上满是贱笑。
「……遠藤大人对女性的、那个、系、胸部情有独钟么？　到能梦见的程度了？」
「这绝对是误会啊！」
「啊~，难道说远藤桑，你是喜欢男色的！？　瞄准了我这成熟的肉体！？」
「我等一会再收拾你！」
先不去管开玩笑的服部，拉开微妙距离的阳晴实在让人心痛啊。
「遠藤大人。我有重要的话想和您说……」
「咋、咋了？」
阳晴酱的表情从困惑、一点点的羞耻、一点点的警戒心，到最后表情严肃地看着浩介，说道。
「我认为H是不对的！」（十字：这句话出自《魔力女管家》里女主的名台词，算是很老的肉番了，经典的时代之泪。）
「说出这么经典的忠告还真是谢谢您了！　我会注意自己的言行的！」
浩介对终于忍不住开始大笑起来的服部投以怨恨的眼神，陽晴与自己间的距离感也恢复如初，自己终于无力地靠在后座的沙发上叹息起来。
（为何到了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呢？）
梦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这次不知为何，还残留着一些记忆。
（那件和服……那是……）
确实有印象。虽然只是朦胧地看见了，不过那个色调一定没错。
（也就是说，至今为止所有的那些梦，都是这个原因么？）
顺着被抓住的梦之残片，顺利做出了自己的推测。下意识的，浩介摸了摸自己右边的脖子。
（不，世界的隔离还在……不过，记得那女的最后……）
浩介正想进入思考海洋的更深处，在那之前却被阳晴的声音拉了回来。那声音明显是有些担心他的。
「身体不舒服么？　毕竟您为了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呢……」
「不不，我没关系的。只是在想点事而已」
「思考的事……那是，那个电话中的，有关那位女性的事么？」
「欸？　啊，啊啊～嗯，那边也是啊」
虽然没有被猜中，不过，目前自己也没有完全掌握住梦境相关的情报所以也不好说明，就这么算了。
再说，这倒还真就不是完全错了。
毕竟，在那个可怕的联络之后，浩介就怕出现「我，艾蜜莉。现在，就在浩介的背后哦」这样对心脏不好的场面，于是干脆自己开了个门赶紧把分身丢过去了。（十字：日本恐怖怪谈：电话玛丽在你身后 的梗，浩介好一手金蝉脱壳，避免了后宫撞车起火。）
在异界中没能开启的传送门，这次好好的工作了，果然当时是被那只白狐给妨碍了么。
于是乎，浩介的分身在英国的某处机场附近的据点房间里，与眼睛失去高光的艾蜜莉、以及说着「是新老婆呢！」并且兴奋着的拉娜、还有因种种原因聚在一起的凡妮莎和克蕾尔（克劳蒂亚的爱称）说明了大半天，才算勉强接受了状况。
果然，阳晴酱是个失忆了的年幼少女这一点，是成功回避了“见面会”的关键所在啊。（音符：不如说是法庭）
毕竟，对处在那种状态下的少女追问乱七八糟的事是不合时宜的。何况，对方似乎不在浩介的守备范围内呢。于是，以拉娜为首的女孩子们反倒是对阳晴的状况非常同情了，询问需不需要自己也出一份力。
但是，浩介拒绝了。反将分身留在原地，毕竟她们那边貌似也处在不能掉以轻心的状态下。（十字：第二次回归者事件看来是个大坑了。）
（话说回来，袭击么……那里可是常人无法认知到的地方啊，到底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呢……哇啊，到处都处在被袭击状态中了啊）
原来如此，确实充满了火药味。让人觉得是世界本身就那么喧闹起来了。
（嘛，既然南云他们正在调查，那很快就会有结果了，而圣域那边也有结界保护。哈乌利亚和伯纳德他们保安局强袭科的小队，以及阿齐兹们他们奥姆尼布斯的成员也都来了，应该没问题吧……）（十字：卧槽，那边可是总力战啊，好期待！！）
这么思考着的时候，阳晴却表现出了一副无话可说的表情，不，是已经在心中给出了答案的表情才对。
「怎么了，陽晴酱？」
「那个……電話那头的女性，记得是叫艾蜜莉大人吧。似乎非常担心远藤大人您的安危呢。」
「没事的。事件情况已经做出说明了。」
「不，不是指这个。总觉得她似乎对远藤大人您抱有非比寻常的好感呢。」
「……诶哆，这指的是？」
「远藤大人也是，也是并不讨厌对方的感觉，我很好奇你们之间的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浩介为了安抚在通话结束后因自己的失礼而陷入慌张的阳晴，已经把自己与艾蜜莉的过往简单地说明过了。当然，还有拉娜的事。
然而，阳晴也从中感受到了一些难以释怀的东西。
「明明有着婚约者了，还与艾蜜莉大人保持这样暧昧的关系，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咕哈！？」
名为正论的话语长枪，深刻地刺入了浩介的心脏。
其实，阳晴如果知道还有克蕾尔和凡妮莎也处在相同立场，还不知道要怎么想呢。
不知是不是浩介的错觉，从她的眼神中看出了「难道您是玩弄女性的渣男吗？」以及若有若无的失望神情，
纯粹是少女的，非常正经的、有常识性的话语，以及这样的眼神，刺的浩介生疼。（十字：等你见了拉娜，你也会加入她们的。233）
「哈哈哈。藤原桑，请别这么欺负他了哦」
「服部大人？」
「喂，你别说什么多余的——」
「就是那位婚约者本人要求的，妻子至少还得再找六个才行啊。」
「欸！？　是、是这样的！？」
「诶，诶！　真是羡慕死人了啊！」
「这、这个世界上，竟然也有这种形式的爱啊……」
「稍微，窥见一点大人的世界了吧。」
「服部大人。非常感谢您的教导。遠藤大人。才疏学浅的我竟然还敢妄言您的私事，还请您原谅我。」（音符：完了完了....步入后尘了）
「算我求你了，请别低头道歉了……」
陽晴纯粹过头了。并且，也好孩子过头了。看见她低头道歉的样子，会让人不由地产生罪恶感也是没办法的事！
还有，通过后视镜传来「不错的支援吧？」那样油腻大叔的眨单眼动作也微妙地让人火大啊。
话已至此，为了不让阳晴酱在受到世界上那些冲击三观的事实（？）之后造成产生什么奇怪的影响，浩介开始转移话题。
「比起这些，服部桑。现在，我们到哪里了？」
「说的是啊。差不多快要出京都了。」
「说道土御门家，可是在各种创作品里屡见不鲜了呢，但我还以为一定就住在京都呢。」
「毕竟说道阴阳师就给人联想起京都的感觉呢。」
「原本说来，阴阳师竟然真的存在才是最让我吃惊的了。」
「在知道回归者事件的如今。我倒也想要一些那种惊喜感啊。」
「说什么惊喜感啊……反倒是我们这边，都被服部桑你们给盯上了，还有什么好惊喜的啊。」
对于一脸茫然回答的浩介，服部从怀里掏出一个锭剂装薄荷糖（FRISK）般的小盒子，帅气地弹了一片进嘴里，说道，
「听好了，远藤桑。能够长期工作的诀窍啊，就是要学会苦中作乐哦。哪怕压力大到胃穿孔，想甩掉一切逃走算了，也得手里拿着胃药，脸上挂着微笑。不然的话，精神会首先撑不住的。」（十字：典型日本社畜发言啊……233）
「自从听了那个俘虏的供述以来，你就断断续续在吃的，原来是胃药啊……」
「香烟、酒、胃药才是大人们的三神器哦」（十字：三神器：日本三大神器，既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估计没有不知道的吧？）
「那样的神器还真令人生厌啊……」
因为是很频繁的在吃，浩介一度以为是某种戒烟时替代用的薄荷糖，万万没想到事实竟然如此令人悲伤，他的脸上都露出怜悯的神情。
「要送你一盒么？」
从服部的袖口中唰地弹出了三个盒子，被他以帅气老练地用手指分别夹住。看着就像是个药物依存症重度患者了……浩介脸上的怜悯神情在增加。
「不，我不需要。」
「真不要？　遠藤桑可散发着我和是同类的味道哦。」
「住手啊！　我可绝不要成为胃药惯用者啊！」
不知为何。已经可以幻视出艾蜜莉脸上挂着完美的笑容。还是「浩介你啊，没有我的药，就已经活不下去了对吧？呼呼呼」这种感觉。好可怕啊……（十字：那最好让艾蜜莉远离勇者的后宫组，本来就有病娇潜质，不然很容易被带沟里去。233）
「服部大人。是因为我们家族的阴谋才劳您受累了……还请您多加保重自身。有什么我能帮忙的话，不必客气，请尽管和我说就行了。」
「……真谢谢你。不过，有这句话就足够了。」
「诶，服部大人！　为何您在流泪啊！？」
「对我来说，小孩子纯粹的温柔稍微有些感动了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看着慌慌张张向前探出身子的阳晴与视线稍远处的服部。他有怎样的私生活，浩介并不了解，不过看样子很可能是服部想起了自己家的孩子吧。说到底，也就是这样的吧，也不知道从事困难工作的他与自己家孩子之间关系是否顺利呢……（十字：翻到这，我不由地想起了《P5S》里中年危机的狼叔。）
目光转回阳晴这边，对于记忆依旧没有恢复的她来说，这种话题还是不要提起比较好吧。
看着那两人的互动，浩介预计到达目的地之前还剩一些时间，于是开始从头整理昨晚从俘虏那里打听来的情报信息。
「你开始越来越困倦～～了。困倦～～了～～」
「困倦～～了～～」
在安全屋的一间房内，正在展开一场令人犯困的互动。
用细绳吊着的五元硬币，在晃动。
手被反绑在身后的青年，正以跪坐的姿态，上半身则跟着节奏摇晃着。
意外中招的，还有靠在墙边观望的阳晴酱，身体也开始跟着摇晃起来。被边上的服部用手指戳了戳脸颊而惊醒了！？　面红耳赤地恢复了正常。（十字：被催眠的萝莉？……牙白嘚嘶呐！）
「睡着的话，就能重生~了」
「就能重生~了」
「意识融化~了」
「化~了」
「什么都能够回答~了」
「不如说现在就很想回答~了」
青年就这么沉吟着，低下了头。
浩介说着「好了」并拍了一下手。“啪”地一声过后，青年立刻醒了过来。
「我是个荣耀的村民，问吧，你想知道什么！」
阳晴和服部面面相觑。
「那个，服部大人。作为警方的你怎么看此事？」（十字：日版元芳你怎么看？233）
「这世上，有些东西还是就当没见过比较好哦，藤原桑」
「这样真可以么，你可是警察哦」
对于正在偷偷摸摸讨论眼前正发生的可怕事物的两人，浩介倒是很直截了当。
毕竟浩介自己，对此也感到很可怕。这个洗脑用神器“堵上村民的荣耀”可是能将那个恶毒的不动产之王变成了慈善活动家啊。
然而，最恐怖的是，这效果真的极好。（十字：这个神器是直接干涉灵魂的，此人原来灵魂与人格都被否定重组了，那么这个人还能算本人么？）
「那么……首先是阳晴酱的事。她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瞄准她。她的家人是否平安，从那里开始说明吧。」
「是，很乐意！」
阳晴无意识地从墙边跑了过来。自己的来历，家人的事。这些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她的不安情绪还是显而易见的。
在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状态下生活，就如同在连立足点都看不见的无尽黑暗中前行。这可不是一般十岁不到的孩子就能忍耐的事。
「御姬大人，不，陽晴大人，是我们土御门家的本家，藤原家的当家，藤原大晴大人的女儿！」
「土御門，是么……」
服部微微眯起眼睛。浩介也对这个在各种创作作品中耳熟能详的家名表现出了吃惊的样子。
「土御门可是个耳熟能详的有名家族，那个难道不是本家吗？」
对于浩介纯粹的疑问，青年点了点头。
「是的，本来我们的血统就来自“藤原”」（十字：这个说法我没查到，国内没有相关资料。但据说藤原分家确实存在。）
「？？？　抱歉，我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是老黄历了。那年明治政府废止了阴阳寮，当时的那代家主，下令与身为自己左右手的分家“藤原家”的家主互换了家名。」
当时，究竟为何要这么做已经不知道了。家名交换之后，伪土御門一族的历代家主，都对此事噤口不言。
「这就是说，陽晴酱本来的名字是，土御門陽晴才对？」
「是的。我等，阿倍谱系一族的，真的公主大人是不会错的！」（十字：阿倍谱系一族源自日本孝元天皇，确实能查到安倍晴明是皇室后裔。）
原来如此，所以才用“御姬大人”来称呼她啊。
「说道安倍……果然就是指那位？」
脑海中所闪过的，果然是那位超有名的希代阴阳师“安倍晴明”。青年也不出所料地点了点头。
「是的。土御门家本身，不过是安倍家的直系子孙在室町时代改名而已。」
「也就是说，你们使用的奇怪的法术是……」
「是阴阳术」
果然，阴阳师是确实存在的，虽然还有许多要问的，不过首先得确认人生安全问题。
「嘛，听着就很复杂，和以前一样，从阳晴是藤原家的女儿，继续说下去吧。」
「我明白了！」
怎么感觉言行偶尔会画风突变成打工伙计呢，难道洗脑过程中哪里失败了？毕竟，当下正在说着严肃话题，感觉突然那么来一下“很有精神”的回答，也让人挺困扰的……
「大晴大人，以及藤原一族全部术士们都是交给土御门本家管理了。」
「就不能委婉些说么？」
「意识被封锁，关押在地牢中了！」
「就是说，都还活着吧？」
「那是当然，还没有到可以去死的时候。」
「咿！」
原本因活着而松了一口的内心，立马被一个“还没有”给击打刺穿了。
他们这些人一边说是本家的人，一边还想着夺走大晴他们的性命。
很能明白阳晴想要爆发愤怒的心情。然而她拼命地压制住了。看着阳晴那样坚韧的自制心，浩介也没有浪费时间的理由。
冷静仔细地聆听着，不是术士的族人，以阳晴的母亲千景为首的亲戚们，似乎在藤原家那边并未受到拘束。
藤原家似乎是大企业的经营者一族，如果没有人来担任指导者，很快就会引起骚动的。
但是，基本所有人都处在意识束缚的洗脑状态下，并被监视着。
「藤原……大企業……哦哆，这可真是」
「服部桑？」
「看来藤原桑不仅是“公主大人”，还是大富豪家的千金小姐呢。」
用手机收索了一会，然后将其画面展示给了其他人看。
出现在屏幕上的是在日本超有名的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连锁百货商场。其母体则是根据地设立在首都的日本屈指可数的特大型企业财团。另外还有观光事业和贸易关系等各种各样的事业，对国家经济有着相当强的影响力。（十字：难怪能不把普通人的命当命，都是人上人啊~~233）（音符：怪不得有钱赌马）
「牙白。是真真正正的大小姐啊……」
「那个，遠藤大人。请继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浩介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让她感到不舒服了，阳晴以无法言喻的表情催促其赶紧继续问话。
「阳晴酱和你们的来历算是知道了，说说你们的目的吧。」
「这当然是雪耻和被无理剥夺权利的恢复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此询问，接着，得到了如下的答案。
明治政府成立后，阴阳寮的废止与对土御门家族的排斥，这些都还不是最终的。
时代正是“文明开化”的时候。在积极引进西方文化推进现代化的时候，超自然的要素只是一种障碍，甚至是民间信仰都不被允许的状况。
当然，阴阳师也是取缔对象。由于类似于猎杀女巫的镇压和排斥活动，土御门家族不得不转向神道体系避祸。
实际上，当时的阴阳师尝到了难以想象的辛酸。
「确实，阴阳师的力量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减弱了。进入近代后，能够使用类似法术的人，包括本家血脉在内，也只剩下最后一小撮了。」
话虽如此，以天文学为首的学问要素非常强的阴阳道，擅长阅读天运和时势，但这绝对不是超自然的力量。
为何，为国尽忠职守的自家一族，必须要受到这样的对待呢？
这份怨恨的辛酸，荣耀被践踏的苦楚，我们从来未曾遗忘。特别是，那些上年纪的老人们。
「这些，和袭击阳晴酱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力量恢复了。从几个月前就开始慢慢恢复着。以前无法用术法的人也能使出术式了，以前能用术式的人威力则破格地增强了。」（十字：王树复活带来的灵力恢复。按这世界观来看，中国这边肯定又能修真成仙了！233）
这其中，作为原本家的藤原家最为明显。
于是，他们想到了。现在的话能做到了。
「让土御门之名重新闪耀，让一族的人成为政府的中枢。」
也就是说，重获荣光就是他们的目的。
「怎么说呢。擅自就让阴阳寮复活……才不会那么简单的同意啊。」
直到现在，政府都在努力秘藏“回归者”们带来的力量呢，服部一脸惊愕的表情也是在所难免的。
然而，这时那个青年露出了“村民”不该有的惹人厌的笑容。
「我们也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展示其有用性。」
「有用性？」
「即使藤原家忘记了使命，沾染上了尘世，只想着赚钱的事，但我们土御门家也绝不会忘记！我们从来没有懈怠！」
「什么……」
「既然阴阳师是实际存在的，那么，其敌人也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么？」
「……妖魔么」
青年曰，在全国各地的封存的传承中也有着很多真实的东西啊。
没错，妖怪的传承是真实的，那么其封印更加是真实的。
据说土御门家长年以来一直秘密地将族人送到全国各地的寺院、神社、佛阁，管理着日本全境的各处封印。
「也就是说，要解开各地的封印，像在伏见的那时候一样使用，来证明自身有用性吗？但是，这些还不能成为袭击阳晴他们的理由吧。」
喂，别装模作样了，赶紧交代吧，五元硬币再次开始摇动起来。
这货居然慢慢开始有了找回自我的倾向，只好再次将他变回村民了。果然，阴阳师之流是有一定抗性存在的么……重复施加洗脑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也只能这么做了。
「库库库，既然那么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吧！」
「遠藤大人，这位先生，眼睛开始转圈圈了，真的不要紧么？」
「啊嘞，奇怪了啊。言行继续如此中二的话，我也会受伤的啊！」
「——天星大結界。将其彻底破坏才是我等的目的。」
「啊，给我等下。刚才，言行又变回去了，先别说话了。」
「遠藤桑。这家伙摆出的造型好厉害哦。为了挣脱拘束，手臂的骨头都要折断了呢。」
「没错，就是那个安培晴明设立的最大结界，一座完全属于“化生”的牢狱。库库库，你们是无法的想象的吧。那如同神域般结界的——」
「快冷静点！　那前面可是深渊啊！」（十字：名台词，前面是地狱的梗。）
看~啊，摇摇晃晃的哦～。言行要慢慢恢复正常哦～。
不断重复叠加洗脑的结果，不知道为何，这次对方的言行开始退化成幼儿了。
到这里，情报供述就中断了，对方开始胡言乱语了。
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正在担心的阳晴所散发的母性的影响，青年嘴里喊着「妈妈」飞扑了过来，由于过于恶心，竟让阳晴酱使出全力一耳光删了上去。
这下青年又变成了会被少女殴打而感到喜悦与兴奋的变态桑了。
这下可糟糕了！不得不拿出赋予再生魔法的神器对其进行治疗了。（十字：不学阿一先爆头，再治疗么？死一次看看？）
原本以为这下总能恢复原状了，然而，这货又变成了高声喊着「实现正义！」的正义之男了。
看样子，这是他从小的憧憬与理想化的自己浮现于表面后，被固定化住后所造成的样子了……
就这么弯来绕去，最后在听完所有的叙述之后，正在思考该如何处置这家伙时，这货突然觉醒了想要组织分散在京都各地同伴们的使命，高喊着「一切为了公主大人！现在，正义已经觉醒！」一脸严肃地冲了出去。（十字：又疯了一个……）
那之后，浩介出门买来睡觉用的寝具就这么过了一晚。
大概是因为太累了吧。结果，阳晴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这段时间里，服部去往行政机关打招呼，表示此事先行结束了。而浩介则派出分身监视那个正义青年的动向，希望找到更多线索。
接着，便是浩介他们等着服部回来，所有人上车后，开始向目的地移动。
沉溺于回忆昨晚事件的浩介，回到了当前的现实中。
（那个正义先生，之后也得想想办法啊。拜托会魂魄魔法的谁来做好呢。小爱老师的话，之后不会要我付出什么代价吧？）（十字：爱子的话，估计会被说教一下午吧。）
擦掉头上冒出的冷汗，摇了摇头重新振作起来。
「话说回来，是覆盖整个近畿地区的大结界吗……」
「真令人吃惊。那个异界，竟然是先祖大人为了“化生”而设立的牢狱啊。」
不知何时结束了对服部的安慰，阳晴坐回到后座上，开始自说自话了。回过神来，太阳已经落下，车子正行驶在山区的道路上，周围已经变得相当昏暗了。
服部，小心翼翼地将视线聚焦在车灯前方的路面上，开口道，
「是将伊吹山、原伊势、伊袁诺神社、熊野本宫、伊势内宫连在一起的颠倒五芒星吗？攻击那里的结界中枢，将成千上万的妖怪放到现世来，这还真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啊。」
「想要完全解开结界的封印，安倍晴明的直系子孙既藤原家的血脉与术式都是必要的，如果这么做的话……很定会死，那就是活祭品……」
就是，背地里搞出是非，表面上在装好人解决问题这一手。放出之物是现代兵器无能为力的，大部分人又无法看见这种危险的存在，那时再挺身而出当英雄，自然可以证明自己的强大。
话虽如此，实际上就算扩散到全国其实问题也不大，但要是像平安京时代那样猖獗，可就头疼了。
所以，他们自身也就需要在解开各地的封印的同时掌握住强大的式神，于是，除了被当做活祭的大晴之外，把“御姬大人”也控制住，自然是有必要的。
没错，阳晴酱就是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人才。
血统返祖，有着像是“晴明再世”之称的，现代最强阴阳师。
陽晴的记忆之所以会丧失，就是土御門家的现家主——土御門条之助，通称“老爷子”的术式造成的结果。
「不过，嘛，某种意义上是好消息。那个老头用了什么“依代”对吧？　只要破坏了那个，阳晴酱的记忆似乎就能恢复了。」
看来，也就是这样的法术了。把依代比作阳晴，将她们同调，然后再把阳晴记忆转嫁给依代。换句话说，就是记忆的剪切与粘贴罢了。
将意识和记忆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使用必要时再还回，封住一切反击可能的傀儡公主计划。
「不过啊，真是便利的技能啊。藤原桑，如果稻荷神社的鸟居可以用来穿越的话，那全国有鸟居的地方都能穿越了？」
「记忆回来的话，恐怕是的」（十字：鸟居本来就是门的概念，给神灵通行的门）
看来，阳晴被称为最强阴阳师的理由之一，就在此处了。
她，与那只白狐——稲荷神社的神使以及天星大結界的管理者，从她很小的时候起，两者间就存在意思沟通的可能性了。
进入异界，也就是进入稻荷系神社的鸟居都是自由的。
还有，那个狐耳娘化——“神凭”状态。
安倍的子孙大部分已经失去力量的现代，仅有大晴等人还勉强可以使用术式，而能够使用“神凭”的阳晴，力量犹在大晴之上，更别说如今力量还在增强中。
原来如此，只要能把阳晴掌握在手中，心中就会燃起野心的事情也不是不能理解。
「会进入异界，是因为在术式即将完成前的千钧一发之际，逃走了啊。」
「是在被狐狸大人叫去附近的稻荷神社的路上，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呢」
恐怕当时的天星大结界已经在受到土御门家的攻击了吧。
最终虽然还是需要藤原家的血脉与术式，但阳晴没有因此变弱真是太好了。
或许，让阳晴离开严重警戒的监视区，才是它的最初目的吧。
正因为如此，已经中了术式而堕落的亲人们——陽晴所信赖的叔父与表兄出其不意的动手，配合着老爷子在完美时机袭击，这才使得阳晴中了术式。
但，他们还是小看了当代最强的阴阳师少女。
就在记忆开始散落，意识开始中断之际，施术推迟了对方咒术效果的进程，并且做出一次反击，让对方一时动作停止了。
就在记忆即将完全消失之前，拼死跑进了鸟居，消失在了异界中，这大概就是事情的真相了。
土御门的术者们之所以出现在稻荷山，那是他们判断阳晴会在稻荷系神社总部出现的几率最高。并且他们还找来了阳晴的头发，所以他们才能使用追踪目标的术式。
「与那只白狐沟通不畅，果然还是因为记忆丧失的缘故么……」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服部通过后视镜，看了一眼似乎有些不安的阳晴继续说道，
「嘛，不管怎么说，遠藤桑，剩下的就拜托你了。政府现在已经乱七八糟的了，如果这时候还有能控制人思想的家伙混进来，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上面沦陷了，作为下级的我就真束手无策了哦。」
「唔~嗯，我知道了啦……这种时候，是南云的话一定会要求支付相应的代价吧……」
「英雄在说代价是怎样啊！　再说了，毕竟可是事关回归者，也不算是别人的事吧？」
「呃，那倒也是，就这么办吧……」（十字：深渊卿还是太嫩了，不会谈生意啊。）
真让人困扰啊，确实这事牵扯到了回归者们了。
看样子，当初土御门家的术士们原本计划是算准了回归者们来京都的时机，到时候再一口气破坏大结界。
没错，那些妖怪都是回归者们放出来的！　但是不要紧！　我等阴阳师会出来解决！　还以如此的流程制定了一套详细的作战方针。
在世间引起了轰动，重复说明自己神秘遭遇的回归者们。作为超自然事件的袭击者再合适不过了。
陽晴半路逃亡，这使得整个计划都被打乱了，更阴差阳错的是，保护了阳晴的人竟然就是回归者之一……
「遠藤大人……我们一族做的事，真是非常的对不住您了。」
「陽晴酱一点错都没有吧？」
「但是……」
「现在，去把家人们都救出来。阻止土御門的野心。专心在这件事上就好了。」
「……」
「陽晴酱，既然已经知道你是超有钱的大小姐了，那很期待你给的回礼啊。嘎嘎嘎」
「哎呀，遠藤大人真是的……」
对于浩介表演的反派发言，阳晴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对此感到安心的同时，胸中也涌现出了决意。
一定要帮助这个明明自己心中很痛苦，却没有一句怨言，依旧以他人的事优先的少女。
并且，要把那些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把算盘打到自己与同伴们头上的垃圾们好好清理一下了。
「陽晴酱记忆的夺回。以及家人们平安救出。并且暴走的傻X们予以铁拳制裁。这下就万事解决了。很简单吧？」
「哦哦～、不愧是被英国赞不绝口的英雄。终于也要在日本出道了吗。」
「呼呼，真是帅气的英雄呢。」
谈话之间，车灯照亮的前方已经看得见隧道的入口了，从这条隧道出去，就离开京都府进入福井县了。
离土御门本家大约还有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吧。
车驶入了隧道。但是灯光不是太明亮，感觉四周弥漫着一种阴郁的气氛。
隧道不是很长。不过，前灯发出的光芒却似乎被深处的黑暗吞噬，对话也自然地停止了。
服部看起来有点紧张。
「有什么……虽然说不好，但什么东西在前面……」
「陽晴酱？」
阳晴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她稚嫩的脸上充满了警戒的神色。
服部沉默无言，稍微加快了车速。
无论发生什么，高速移动的物体总是难以被瞄准，这是有道理的。
然而，这种情况下，反倒成了一步差棋。
冲出隧道。
就在那个瞬间。仿佛是舞台上降下的帷幕一般，出入口被大量落下的泥沙堵住了。
「啧，抓紧了！」
「呀啊」
「陽晴酱！」
服部一个急打方向。因为车速实在太快根本停不下来。服部瞬间瞥了一眼隔壁的来车道，那边落下的泥沙相对较少，于是赶紧打了一把方向盘，使车子侧滑进逆向车道中。
强烈的惯性冲击差点让阳晴的脑袋撞上车窗玻璃，浩介在一瞬间抱紧了她，才保护了阳晴没有受伤。
泥沙像是被风吹起的窗帘一般挪动而至，瞬间感觉车轮打了个滑。
紧接着袭来的是巨大的旋转力。因为车身正在急速扭转。
浩介视野的边缘，映出了服部用意想不到的手法操纵方向盘的身影。
应该说这是一种超绝技巧了。即使车翻了也不奇怪的状况，车身不久便像是失去了力量似的停了下来。（十字：当年我开车转弯时被后八轮卡车撞到车头时也表演过这场景，当然，我是被动的…………）
「都不要紧吧！」
服部稍许有些气息紊乱地问道。但他的视线没有离开隧道，一只手快速解开安全带，另一只手则伸进了怀里。
「陽晴酱，有哪里疼么？」
「不、不要紧」
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马上就注意到另有一个大问题出现了。
「……那个到底是什么啊，是妖魔之类的玩意么？」
「土块在蠢蠢欲动啊……」
大量的泥沙正在流动。如同在地上爬行一般。土块上还四处长出了像是人的手臂一样的东西。
恐怕，服部的推测是正确的吧。
要问为什么的话，隧道入出口上方正站着一个男人，他的双手正在结成一个刀印。
这是个身着裙裤，外表精悍，四十多岁的男人。
「啊、啊、怎么会……那个人是……」
男子，站在由土块聚成的巨大手掌上，从隧道入出口的上方缓缓下降。
看到那个身姿，阳晴酱明显动摇了。
「陽晴酱？　怎么了？　是认识的人么？」
阳晴则是一副连浩介的问题无法回答了的样子，用快要哭出来的表情注视着那个男人。
男子的视线，不经意地捕捉到了阳晴。
那是没有感情的，冰冷的人偶般的瞳孔。
阳晴像是被刺伤了一样颤抖着，在浩介与服部困惑不解中，凄惨无力地开口道，
「……父亲大人」
泫然欲泣的低吟。
服部与浩介对视了一眼，然后----「怎么会这样啊」般一齐仰望向了远方的天空。


◎007深淵卿第三章 父亲大人是……人类么？
身穿袴褶切操纵着大量砂石的男子——藤原大晴。
其作为超大企业财团的总帅，更是传说中阴阳师血统的现任正统继承人。
并且还是，陽晴的父亲。
无论哪一个都称得上是完美的头衔。就是这样的人现在却冷酷的挡在我们面前，那可真是......，浩介与服部都不禁仰天长叹起来。
再加上，
「——息壌　必禁四方　胎蛇現成」（十字：好家伙，息壤都出来了，息壤就是大禹治水时用的可自我增值的神土。）
大晴单手结刀印，口中轻声念诵咒文，随着每一句咒文的念诵，大地都会发出剧烈的轰鸣声。
「呜诶，退路被！？」
「不，服部桑。这种场合下，那个是进路哦。」
在穿过隧道后数十米左右的前方存在一个洞口。那是为了防止落石等目的而建造的用于施工队休息室屋顶的通风隧道。那个入口，被从左侧的山体崩塌下来的泥沙给堵住了。再加上翻滚的土块卷成一团，化作了一条盘卷的巨蛇。
从这里逃走是不可能的，是这意思么。
就在这么思考的刹那间，
「遠藤大人！」
突然，阳晴用充满焦躁的表情喊道。
没有去问“怎么了啊”。浩介与服部两人就已经迅速果断都采取了行动。
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服部从驾驶席上翻滚而出。与此同时，浩介紧紧抱着阳晴，一脚踹开车门冲了出去。
千钧一发之际。从车底传来一声爆裂的巨响。一股泥石流粉碎了柏油路面，由下往上冲天而起。
浩介与服部逃脱的位置正好是以车子为中心的对角线上，两人逃出后皆以单膝触地半蹲下身姿，车子被从地面上出现的一根巨大的土石手臂牢牢握紧在手掌之中。
是因为车里面没有阳晴在的缘故吧。转瞬间车体像一个空的易拉罐一般捏扁，挤压，粉碎掉了。
「啊啊啊，那可是公用车啊！？　你以为“血税”是什么意思啊！」
「槽点是那个！？」
「啊啊～，检讨书啊……文书的地狱要开始了……绝对无法原谅！」
「快冷静点，服部桑！」
这是要用胃药自杀（一口气吃一盒）的节奏啊，就在浩介如此吐槽服部的时候，陽晴的视线却始终在盯着大晴。
「父亲大人……」
记忆并没有恢复，有的只是在朦胧的梦境里见过的那一幕而已。
即使如此自己也不会弄错。那是自己的依靠。是家人。所以，面对突然地再会时，陷入目瞪口呆的状态的阳晴，在如今的攻击下也取回了自我。
「父亲大人！　是我啊！　陽晴啊！」
拼命地呼唤着。就算记忆被剥夺，灵魂也依旧还记得父亲。能在梦中还能相会，不就是因为如此么。
那么，一定，父亲大人也能……
「请您快点住手！　快点恢复正常吧——」
然而，得到的回应却是无情的真言咒。
「——请 不空羂索观音 速速 显圣灵（Mon·handomadra· abugayaei· sorosoro ·sowaka）」（十字：之前把羂索打作绳索不太严谨，毕竟不空羂索观音是个密宗固有佛名。之前是怕大家不知道羂索是什么和后面浩介被束缚有什么关系才故意打作绳索的。）
「嗯！？」
「陽晴酱！？小心脑袋！？」
陽晴就像是突然全身遭到了电击一般，身体一瞬间就僵直住动弹不得。那显然是束缚咒术的一种。浩介也在一瞬间身体无法动弹，刹那间，脖子像是烧起来一般发烫。
昨夜，胸口断断续续产生剧痛之时，脖子也在发热。那之后，疼痛感就消失了。考虑到上述情况，或许现在也是在抵抗咒术的效果造成的。
但是，其热度却是今非昔比的。所以这次的咒术如此强大么。简直就像，被烙铁烫着一般的剧痛感。差点就因为抵抗咒术本身而失去意识。
「抓住她」
简短，没有抑扬顿挫，不，是没有感情的声音。泥土构建的巨腕将捏扁的轿车丢进了路边的森林里，再次像雪崩般涌向浩介与阳晴。
「触摸就能解开对方的术式，真是太感谢了呢。」
「遠藤大人，眼泪留咔——！」
「舌头，咬到了吧！快安静点啦！」
浩介一遍因为抵抗效果的疼痛而满眼泪水，一遍拼命躲闪着。大概是因为被浩介抱着的缘故，咒缚已经解开了的阳晴同样泪眼汪汪的，不过她似乎是因为咬到自己舌头给疼的。
但，之后她马上就提高嗓音了。因为“碰”地响起了非常干脆的声音。
「服部大人！？」
是枪声。稍远的地方，服部拔出了小型自动手枪并向大晴瞄准开枪射击了。
「是橡胶子弹。少许会受伤这点请原谅我吧……额，所以说，就因为这样的我才不喜欢幻想风啊。」
本想让对方受到冲击而昏倒吧。然而，就在子弹射中大晴胸前，却被沙土形成的手给挡下了。
又不是哪里的BUG兔。就算是射速较慢的橡胶弹，用视觉确认后当下基本是不可能的。看样子，那些沙土手臂能自动防御的可能性很大。
并非是完全制御。果然，那些泥沙是可以进行某种程度自律行动的存在——果然是妖魔，真是麻烦的存在。
而且，
「哦、啊啊？　增加了？」
沙土的表面正在沸腾，就像是下面有鼹鼠在往外刨土一般，大量的泥沙正在往外翻涌着。
仔细观察周遭的情况，就会发现前路与周围的泥土的量也正在增加。
服部冷汗直流，脸也开始抽搐了。
「遠藤桑，这到底是什么妖怪啊！？」
「不，我也不是妖怪发烧友啊！」
说话间，泥沙就像蛇一般蜿蜒蠕动，分别向着浩介、阳晴与服部袭来。
「疾」
浩介一只手抱着阳晴回避攻击，同時放出钢丝想要拘束大晴。但，依旧被膨胀起来的泥沙阻止了。
「去吧」
「明白！」
浩介召唤了分身。对于正在防御钢丝的泥沙采取迂回接近的手段。接着，
「——“黑涡”！！」
于异世界获得的能力发动了。分身的周围立刻产生了数倍的重力场，正在迎击的沙土立刻被重力束缚在了地面上。
「麻烦你老实点！」
突破了泥土的防御。分身将手伸向了大晴。打算在对方没有再次操作泥土状态下将其束缚住。
但是，大晴毕竟是最强阴阳师少女的父亲，可不仅仅是虚有其表。
「——请 乌枢沙摩明王 除秽 显圣灵（Mon Schrimarmari marshschili sowaka）」（十字：我真厉害，居然查到了）
「啥！？」
从袖子里滑出了一张符咒。放出白色光芒，不知从何处迸射出的神圣火焰瞬间吞没了浩介的分身。
烧起来了.....，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反而是，有种很温柔地解开了由魔力编制而成的身体使之回归于自然，而白色的火焰就是通路。
真是意想不到的一击。分身竟然被强制解除了……
服部在这空隙之间想要开枪射击，然而弹道上却有沙土大蛇在挡路，此刻，大晴已经对还处在瞠目结舌状态的浩介做出了反击。
双手连续快速结印。
「——縛切一身　万精駆逐　生霊不動　急々（急）如律令」（十字：又是中文道术，阴阳师不受宗教体系约束，这点很麻烦，释、道两系的咒文都能拿来用）
此时，浩介与阳晴的周围有五处土块弹出地面，其中依稀看见泛着白光的符咒。就在考虑该怎么办时，五个土块之间以闪耀的白色光线互相联系，瞬间够成了一个五芒星。
「怎、怎么会！？」
「啊呜」
强烈的压迫感从全方位传来。
「唔，陽晴酱！　你的爸爸，还真厉害啊！」
「是、是谈这种话题的时候么！」
确实，比起在伏见稻荷袭击的数十个施术者和以三位数为单位的式神群，大晴和仅仅一只妖魔这边要更为麻烦。
分家血脉与本家家主之间的差距竟有这么大啊。
浩介看着这全方位碾压而来的巨浪般的泥沙，不禁如此想着。
「啊，遠藤桑！」
从泥土的大蛇中，以不像大叔能做出的杂技动作勉强逃脱的服部带着焦躁的表情大喊着。（音符：其实服部意外的厉害？）
之后，泥土的巨浪吞没了浩介和阳晴。
应该没有被杀掉。毕竟土御门需要一个名为阳晴的傀儡公主大人。
就这样，这下是王手了。之后只要带回晕过去的阳晴，宰掉不能动的浩介——（十字：王手，将棋里决胜的一手，不懂的去看八一老爷的工作去。）
「差不多可以认真起来了吧！」
让大叔剧烈运动太过分了啊！服部大声抱怨着。
对浩介会败北这种事连丝毫怀疑都没有服部，
「太失礼了。我从一开始就是认真的。只是没出全力而已」
轻描淡写地反馈出了一句话。
无感情无表情的扑克脸大晴，自此为止的表情终于架不住了。他睁大眼睛，转身看向了声音传来的地方，既自己的身后。
那里有着悠然伫立的浩介。不知因何原因，眼神失去高光的阳晴，依旧被他用一只手紧紧抱住 。
——深渊流空遁术　如深渊般——以下略（十字：中二到连白米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可还行。233）
似乎是用了什么宝物的样子，那是本体与放置位置调换的一次性小石子形空间置换神器。
之前，让分身体进行特攻的时候，把它扔在了大晴的身后。
大晴将围绕在自身周围的泥沙拨开故意制造出空隙，似乎是为了瞄准对方攻击时的瞬间。
虽然对大晴的术式与控制妖魔的手段都感到惊愕，但经历战斗的次数依旧不同。理所当然已经准备好了数种同时进攻的策略。
大晴反射性的从袖子里抽出符箓，然而此处已经是“浩介”的领域了。无论是何种厉害的术士，又或是何等麻烦的妖魔，皆是虚妄。
「这一次，请您老实一点吧！」
「——咦！？」
竟然无法阻止。
以不可视的速度拉近了距离，浪漫地将戴着“再临与拒绝之以下略”的手搭在了大晴的额头上。
才不会叫它“罗刹之魔手”哦。因为现在还是“浩介”，所以会很羞耻的。（十字：深渊卿40%发动中……233）
这是发动的魔力冲击波以最佳威力让大晴引起脑震荡。
哔咔一下抽搐，一拍之后。大晴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
「父亲大人！」
阳晴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
「不要紧的，陽晴酱」
只是晕过去了而已，说着浩介将大晴的一只手绕过波子搭在了自己肩膀上，用身体支撑住他，之后，浩介的手竟然穿过了大晴。
「欸？」
「啊……」
四分五裂了。大晴的身体崩溃了。完全就不是“不要紧”的样子啊。
那可真是，非常彻底的崩溃了。以浩介想要支撑住的手臂为起点，身体一下子碎裂了，哭别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纷纷倒向了地面，就像是被玻璃工艺品被砸烂了那样，一下子就四散开来了。已经完全看不出原型是什么了。
这下确实，浩介与阳晴的眼睛都变了个点。
一拍之后。
「不、不要啊啊啊啊啊，父亲大人啊啊啊啊啊」
「骗人的吧，父亲大人啊啊啊啊！？」（十字：等等，深渊卿你这就跟着叫爸爸了？？）
父亲大人脆到裂开了这件事。浩介与陽晴此刻的表情，变成了蒙克的名画『呐喊』。（十字：又见呐喊。）（音符：现在我第一反应是孙一峰的呐喊.jpg）
接着，出现在它们视野中的，是一张白色的人形纸片。
这是什么？　正打算调查一下……之前，警告声飞了过来。
「遠藤桑！　后面后面！」
「！？」
大晴粉碎的同时，大蛇也粉碎了，本来呼出一口气的服部突然像是在演哪里的小品一样，惊悚地用手指指着自己身后。
浩介可没有上演经典回头杀戏码，而是凭借本能的危机直觉全力向前冲刺。
之后，一瞬前站立的位置，一道白色的火焰从地面上喷了出来。
浩介落地的同时向后望去，那里是个只有半截残破身体的大晴，正以旋涡状吸取的方式聚集着周围的泥土来重塑自己的身躯。
单手结成刀印，头部还嵌入着与之前不同的人偶纸片，现在正在用丝丝拉拉地用泥土构筑着下半身。
「父亲大人」
「扯淡吧！？」
当浩介这样确认时，阳晴竟然「嗯」地承认了。在为自己父亲还活着感到安心的同时，听到了「你的父亲大人比我还要不像个人类，真的不要紧吗！？」这样的疑问，「确实，这样的父亲大人很让人讨厌啊！」阳晴很冷静地给出了回答。
就在这时，响起连续两下枪声。
正在构成下半身的大晴因双腿中弹崩落而倒下。为了不让他结印，双手也同样用子弹击飞了。
「遠藤桑，要走了哦。这状况可不好！　赶紧动身跑路吧！」
「？　啊啊，我了解了！」
「欸？　两人都这样！？」（十字：服部和浩介发现了，自己中了缓兵计，阳晴还没反应过来。）
不再去关心再次有所动作的泥土，服部快速地从右侧通路跑进了山中。
那之后，浩介抱着阳晴紧跟在后，只留下一具分身，用来拖延时间。
背后传来大量泥沙蠢动的声音，浩介不一会就追上了先行脱出的服部，与之并排前进着。
「直线抵达目的地大约还有两公里，前提是能逃脱的话呢！」
虽说手里有小型灯具照亮地面，但在日落后的山地上还能以相当快的速度跑步的服部，确实值得让人表示敬意了。
他的每一个立足点都是经过确认后才选择的，之前那样令人窒息的状态下，他就一直保持着闪避所有攻击到最后，呼吸丝毫没有散乱。（十字：人家好歹姓的是服部啊，说不定真继承了半藏称号哦……233）
对于初次见到服部使出实力的浩介而言，想法是「这个人，很可怕啊」。其实，阿一之前就已经提醒过他「新来的那个负责人，虽然不是什么坏人，不过也别掉以轻心了」这点，现在终于理解了。
「没关系，从空中移动的话，一会就到了。不过既然是三个人我就需要花时间咏唱，给陽晴酱解释就麻烦你了。」
浩介深深吸了一口气，集中精神，开始用小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咏唱起来。
「那、那个，服部大人？」
「好啦好啦。我们不会对你的父亲见死不救的，放心吧。」
从远传传来激烈的战斗声响，于是服部安慰着感到困惑的阳晴。
「那个你父亲是假冒的，刚才战斗中可以确定了，既然一开始就不是人类，那就简单了。」
「我、我觉得父亲大人还是人类吧……」
如果大晴不是人类的话，那阳晴自然也就不是人类了，但既然肚子会饿，受伤会出血，那就是人类。所以说，
「是远程操作吧。就和远藤桑的分身差不多。」
「父亲大人……果然不是人类了？」（十字：阳晴死活不相信远藤是人类，和远藤一样自然就不是人类了……没毛病。233）
「能不能不要以我不是人类为前提呢！？」
啊，因为吐槽而打断了还在持续的咏唱，浩介慌忙重新开始集中精神，服部继续说道，
「说起来，大晴氏的出现在这儿本身很奇怪吧。毕竟，作为祭品他是必要的吧？」
「啊……」
他本身实力就很强大、也是仅次于阳晴的施术者。身边还带着很强的妖魔。
但是，竟然只有他一个人出来迎击，就从“正义青年”那边听来的土御门的目的来判断，实在太可疑了。风险过高了啊。
如果就这么被夺回的话，那岂不是“公主”和“本家当家的”一个都得不到了。
「让藤原桑动摇，制造出破绽绑架过去，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除此之外——」
「尽可能的争取时间么。啊啊，怎么会……」
因为和父亲的重逢而受到冲击的阳晴的思考，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十字：打到一半我就是发觉了，不死身是用来拖时间最好的工具。）
聪明的头脑，终于将一切连贯起来，理解了当前的状况。
「必定，破坏结界的仪式……把父亲大人作为祭品的仪式已经开始了。」
「应该是这样吧」
本来的话，想要破坏“天星大结界”就需要破坏掉五处的秘印，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在最适合献上藤原家术式和血的地方——晴明神社举行仪式。
但，对土御门家来说，非正式成员太多了。
自从被阳晴逃走之后，他们才开始谨慎起来。
五处要点被发现后，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来进行术式攻击，原本已经撼动了大结界，然而等回过神来时，大结界已经恢复如初了。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阳晴在异界的晴明神社里，及时修补好了大结界。他们不得不再次准备相同的人力、物力对各处秘印重新展开术式攻击。
接着，他们又没能抓住从异界中返回的阳晴。
没料到精心准备的百来名术士与式神竟然会全灭，考虑到阳晴还处在记忆丧失状态，这种事根本无法想象。
最后，那个阳晴召唤的强大式神——浩介（土御门家是这么认为的），竟然能反弹所有的诅咒，结果连想对俘虏封口都做不到。
「那些家伙，一定相当着急呢」
就算把藤原一族作为祭品，但在土御门本家中进行仪式的话，想要完全破坏天星大結界也是痴人说梦。
但是，反过来说，只要破坏五处要点秘印还是能做到的。一旦成功的话，强大的妖魔就能够穿过大结界的缝隙来到现世中了。（十字：估计到时候来的是酒吞，反杀土御门家……233）
「这算是用次一等的策略妥协了吧。」
「如果他们觉察到我已经来到这附近的话，或许会冒着失败的风险加快速度进行仪式。得赶快了。」
看着阳晴年幼美貌的脸上充满了焦躁。就在这时，脖颈上出现一种麻麻的感觉。有什么正在逼近。直觉告诉自己的。
「遠藤大人，过来了」
「已经知道了！　分身体被干掉了！」
以新的沙土困住后用肉体自爆的手段宰掉了分身后，大晴正在向他们逼近。一想到结界破坏的仪式正在同步进行，大晴的技术不愧是“安倍直系的家主”，真让人不寒而栗啊。（十字：深渊卿你这是在放“海”啊。233）
从背后传来了如同山体滑坡般的轰鸣声，以及稍微带着节奏感的脚步声。
那不是人类的脚步声。似乎在哪里听到过，但又有着微妙不同的奇怪脚步声。
「我这边准备ok了。就这么甩掉他——」
用重力魔法改变矢量的拟似飞行。为了不让服部与阳晴有个掉落的万一，并且以魔力消耗极力限制在最小所以咏唱了半天才构成，正准备将其发动之时。
不经意间回头看了一下身后，浩介的表情抽搐了。
是马。
然而，那有着比普通的马三倍大的身躯，眼睛是炯炯有神的红色，嘴裂到了耳根，鬃毛如同胡乱生长的柳条一般覆盖着马体，腿也有六根！（十字：这莫非是……传说中的斗气化马！？）
并且，像是血色不太好，脸颊消瘦，眼睛凹陷，变得像幽鬼一样的大晴正骑乘在马背上。背后有一股掀起巨浪吞噬周遭草木的泥石流跟随着，正以非比寻常的速度冲来。
一目了然。
「好可怕啊啊啊啊！？」
「恐怖啊啊啊！？」
「呜啊啊啊！？」
恐怖的一塌糊涂。已经不是惊悚系，而是恐慌系了。比起吓唬吓唬人的妖怪传说，这简直就是怪物袭来的B级电影才对。
「遠藤桑！　逃啊！　快带着我们跑路啊！」
「明、明白了啦！」
眼看就要被大晴与他骑乘的“鬼马”追上了，千钧一发之际，浩介带着他们逃向了空中。
看着下面高速奔流的土砂，众人额头冒出冷汗。
从重力之枷锁中解放出来浮在空中，服部一边擦着冷汗，一边发出了「哦哦」的感概。
阳晴不要紧吧。浩介将视线落在了自己怀里。
「马……变成了夜之风的父亲……那样的怪物，在从哪里捡来的……请放回原来的地方啊……被愤怒的母亲捏着脸的撒娇父亲……飞膝踢……呜，脑袋啊」（十字：萝莉……坏掉了啊！？）
「陽晴酱！？」
完全不要紧也不尽然。似乎是取回了一部分记忆。虽然不算是什么好的回忆，总之能想起母亲的脸还算是件好事吧。一定。
「不、不要紧。比起这个，父亲大人的样子……」
「嗯。看来消耗的很厉害啊。用了那种非常识的术式。想必负担相当大吧。又或者……」
「仪式的影响，也可能吧」
「再快一点吧……遠藤大人」
「我知道了！要飞咯！」
将重力矢量转换至水平方向，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一口气划过了夜空。（十字：不算加速度，平均来说人体自由落体速度是9.8m/s，比樱花可快得多233）
视线望向下方，将进路上的一切都碾杀吞没的泥石流巨浪消失了。马鬼与大晴的身影也忽然消失了。
果然无法对天上的目标出手，所以放弃了么……
不管怎么说，留给救出藤原一族的时间说不定已经不多了。
让阳晴看见悲剧是绝对不允许的。
「没关系。绝对会赶上的。我会赶上给你看的。」
「是……是呢。那就拜托您了，遠藤大人！」
面对紧紧抱在自己胸前的阳晴，浩介用力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服部发出了焦躁，或者说绝望的声音，
「啊，完了」
「！？　发生什么了，服部桑！」
不管怎么说，一向冷静的男子表现出不寻常的样子，浩介和阳晴都急忙将视线转向他，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服部正与浩介他们并排飞翔，此刻他像是在探索身上的什么一样砰砰地敲打着，
「……胃药，不知何时掉了啊啊啊啊啊啊！！」
他一脸绝望的表情喊道。并用「就不能回去找找么？」的眼神向浩介他们看来。
浩介和阳晴面面相觑，然后抱着完全相通的心情互相点了点头。
接着，
「你是大人吧？　还请忍耐一下」
「服部大人。非常抱歉呢，如果您能稍微读一下气氛就真是帮大忙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气势被削弱的原因，在如同叛逆期的孩子们对父亲那样冷漠的视线和声音下，服部竟不由自主地回应了一声。（十字：看来也是个中年危机的……233）
服部露出了如同在雨中被舍弃的小狗般的表情，低声呢喃着棒读了一句「直到胜利为止，都不需要胃药了....」。


◎008深淵卿第三章 “严肃先生”可是虚弱体质哦~
就在浩介他们遭遇大晴袭击的时候。
土御门总社的院内和周边的民宅一带却充满了生机。
实际上，住在土御门总社周围的人都是土御门家的关系者。也就是说，除了暂时去避难的非战斗人员以外，这边还剩下相当数量的人员在警戒。
穿过总社的鸟居，从普通人也能参拜的天社宫和天坛所在的院子再往北走才能进入的深山中，穿过巧妙伪装后的山道往上二百米左右的山林间存在着一座宅邸。
这是一间大而漂亮的木制平房，周围也很宽敞。如同运动场一般。但是，这座宅院从天上看却并不容易被发现。由于宅邸的周围并不是更地，而是以一定间隔种下的树木，这些保养得很好的大树的枝叶成为了很好地掩盖整篇建筑用地的天篷。简直就是一座秘密的宅邸。
宅邸的四周，山林的境界线部分配置着玄武·青龙·朱雀·白虎四神分别显示为四色的鸟居，宅邸的后面则是和景区大院中一模一样的天坛——不，其实这边才是真正的石造的祭台吧。
这里便是土御門本家了。
这是一处弥漫着神圣气氛的地方，仿佛与时代的潮流隔离了一般。
不过就在这样静谧清冽的地方，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公主的记忆可还在我手中啊！？」
一声与外貌不相称的怒吼响彻了宅邸。
土御門家当主・土御門条之助，通称是“老爷子”，目前在客厅中焦急的走来走去。其穿着的如深渊一般黑暗的黑袴褶正粗暴地翻动着，
平时整理的整整齐齐齐的全背白发也像是在胡乱抓挠后一样凌乱，眼睛更像是摄像头一般环视着周围。
同样穿着墨染袴褶的一族之人，正冒着冷汗低着头。
这次更是以特别生气的样子，老爷子再次说出了已经重复了好几次的问题。
「有谁，知道公主式神的线索么！？」
一切都是因为他。那个乍看只是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式神。他的能力却包括了识别困难，分裂，攻击时使用刀具和钢丝等具有强大物理能力的道具，甚至还能使用火焰和雷电等自然法术。
「文、文献都已经查完了。但是，不存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妖怪啊」（十字：但凡你们不是这么固壁自封，稍微查一下回归者的事，都不至于这么蠢了。）
「可现在已经存在了！」
「最、最为接近的，那个……只可能是滑头鬼了……」
「滑头鬼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分裂增殖，会用了苦无和手里剑了啊！」
「随、随着时代的流逝而改变了吗？」
「变你个大头鬼啊！　我才不想看到能拿出催泪手榴弹的滑头鬼呢！」
尽管已经是四十多岁的男人，身为调查组的领班却好像要哭出来似的。对于那个报告，老爷子以忍无可忍的态度，将式盘砸向了正在汇报的男人。
虽说是木制的，但也有相当的重量。脑袋被砸中了，男人发出「咕」地一声赶紧按住了脑袋，这更是换来了老爷子的痛骂。
“老爷子”开始咬着大拇指的指甲，嘟嘟囔囔地思考起来。
「如果不排除的话……碍事的人全部……为了夙愿。为了复权，复仇，我们阴阳师才是最适合祖国的一族。为什么藤原就是不能理解呢！可恶啊！！」
布满血丝的双眼，虚弱无力的身体，咬着的嘴唇流出了血也毫不在意的样子是不同寻常的。
本来，与他的爱称“老爷子”一样。条之助的气质，顽固却很温和，特别是对一族的爱更比别人深上一倍。
是欲望和执念使其疯狂了吗……
对于这个和平时完全不一样，连鬼气都散发出来的老爷子，而在这个房间里聚集着的分家的人们却丝毫没有惊讶的样子。
并且，他们也都和老爷子一样带着似乎是在诅咒的表情，充满了对出乎他们所料之外的力量所不理解的愤怒。
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有个略显憔悴的青年突然发言了，
「爷爷。那家伙有其本身是“式”的可能性么？」
青年的名字是土御門清武。他是条之助的孙子，今年正好二十岁。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像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样子。
「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大的力量，不是“式神”又能是什么呢。更不用说，她连自己的记忆都没有。」
「这样啊，话虽这么说没错……」
他们的阴阳道中所谓“式”分两种。一是“术式”。通过将施术者的印象与术法一起注入某种形代来表现，作为使魔。其更是像无人机一样的东西所以没有自我意识，既为“式”。
另一种则就是“式神”。这是用术法束缚住的妖魔。当然，如果因为意识松懈而导致束缚变弱的话，就会孕育出叛逆的危险性，反之，如果彼此间建立信赖关系的话，会得到更大的协助。（十字：做个类比的话，就相当于WOW里圣骑士召唤出远古列王守卫和恶魔术士召唤一只恶魔守之间卫的差异。）
不用说。当然是式神更强。其本身也有着通晓传承中特殊力量的优势，更没必要从一到十逐步安排操作。
浩介的这份强大无疑是“式神”的级别。就算阳晴是返祖的天才，但在她是没有记忆之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编造出那么强大“式”的。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为了查明浩介的正体而拼命。然而，始终就是正体不明，这就让老爷子他们一个头两个大了。
清武嘴里发出唔~的一声抱起了手臂，「那么……」说出自己的猜测。
「是同道，既其他的体系的施术者的可能性存在么？」（十字：这个清武不可小觑，倒是个聪明人）
「刚刚好在伏见稻荷的深山里遇到了公主，又刚刚好是个强大无比的术法高手，还刚刚好是个烂好人，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帮助了公主？不可能吧！？」（十字：深渊卿连趟三枪……233）
「话虽如此……但是，你看报告上说他们去了那间酒店吧？　那可是回归者什么的人住过的酒店啊」
「什么啊，清武。也就是说，你是想这么说么？　那家伙是回归者，那些回归者并非是因为失踪事件而发狂的可怜学生们，他们是真的有力量吗？」
「否则无法说明吧？实际上相对的，我并不认为那是妖怪之类的存在。」
在伏见稻荷担任确保阳晴捕获作战的前线指挥的是，土御門健比古。是不知为何隐藏起来的清武的父亲，当时清武也陪同在侧。
与之相对，「吃我这招！　吾之秘剑，常闇之斬月！！」嘴上如此喊着却来了个起身飞踢的家伙，清武是绝对无法忘记的。「那手上的刀要它干嘛！？」如此吐糟着被踢飞出去的自己。也是无法忘记的。（音符：当然是开大招用的啦~~不知道可以看看E哥的maxium drive）
确实，那令人恶心的增值模样离人类相去胜远，但那胡闹一般的舞台演出与令人内心尬疼的言语，始终撒发着一股人类臭，故此，清武绝不认为他是妖怪之类的东西。
此时，这话要是被浩介听到一定会喜极而泣，而阳晴听了则一定会不满地鼓起脸颊吧。（十字：画面感十足！233）
「把回归者作为结界破坏原因的计划，是不是稍微改变一下比较好呢？」
对于清武的忠告，老爷子却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公主现在正冲着我们过来了！」
「不是，所以说啊。如果那家伙不是公主的“式神”而回归者的话，就还有商量的余地不是么？　如果那些家伙真的有力量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同道中人不是么。」（十字：哈，蝼蚁竟妄图与魔神称“同道”？）
「那个……但是，事先调查中报告说他们什么力量也没有啊……」
「欸？　有过事先调查过了吗？」（十字：我也想问呢。）
「你在说什么呢？所以之后要用咒术让他招供，回头准备好采集证据的咒具，让他做为凶手……不，等下，说起来事先调查是谁做的？」
老爷子的视线注视着调查组领班的男人。正在擦着从额头上流血的男子，被坐在榻榻米上的近三十个同胞聚集过来的视线吓了一跳，露出了需要稍微思考一下的样子。
接着，一拍之后他睁大了眼睛，回了一句让人吃惊的话。
「这件事，不是当主大人您亲自调查的么？」
「啥？」
「不，的确，是爷爷亲口说过根本不需要调查来着。」
些许困惑感弥散开来。
好像忽略了什么，什么致命的事情……
「义父大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一股舒适愉悦的声音传到了耳中。这声音既可以说是清纯，也可以说充满色气、亦或者是纯真纯洁的少女的声音。
「啊、啊~~。是椿么」
打开推拉门走进来的，是个打扮得稍微有些特别的女人。
有光泽的齐腰长的黑发，白色的袴褶。目前为止十分正常，不过问题是她的面部。整张脸都被一块白色的布覆盖着，根本看不见。（十字：这女的明显有问题啊。）
布上画着五芒星，看起来像是某种咒术的措施。正因为如此，才没有人会对这种打扮感到惊讶。
土御門椿。清武的母亲，是从藤原一族的远亲嫁给健比古的女性。虽说是与土御门有婚姻关系，但她本身同样也有作为一个阴阳师的天赋。
虽然看不到她的表情，但老爷子仍能感觉到她正歪着脑袋等待回答，于是开口道，
「不，只是关于回归者的调查」
传来了一声悦耳的铃音。
「关于那个我不是已经做过报告了么？」
「椿桑么？」
「诶。一群被妄想附身的，可怜又危险的孩子们。作为下等人能给国家作贡献，不如说是为了他们好才对。」（十字：惹事带节奏也不看对手的主。233）
铃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又传了过来。并且音色十分的动人心弦。
「最重要的是，这不是为了土御门的夙愿吗？」
「是，是啊。是的，没错。你说得对」
为了让已经显露出认同表情的老爷子彻底上钩，其他人也都在用力点着头。
「娘亲。父亲那边的支援没问题么？」
「我就是为了报告这件事来的，清武」
现在，在屋子后面的天坛上正在举行着破坏“天星大结界”的仪式。
从全国被诱拐来的还有拥有力量的藤原一族大约三十人，都在以健比古为首的土御門的施术者们控制着。其中，还包括了真正的大晴本人。
仪式大约已经进行七成。再过个十五分钟就能完成了。
过了那个时限之后，以大晴等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术式就会完成，他们的血将会把结界破坏掉。
但是，这十五分钟，会让人觉得无限遥远，这事态从椿的口中说出。
「义父大人，出现了紧急事态。大晴的“分御魂”被甩掉了」
「你说什么！？」
场面有些骚动。老爷子的动摇尤为强烈，清武脸色发青的说道：那可是连娘亲的息壤都用上了啊……到底何等的怪物啊、
因为他知道。大晴可是比土御门的施术者数十人加起来还要强。
而且，仪式大部分是由其他藤原一族所承担，大晴自身集中于迎击，甚至还有以健比古为中心的土御门进行了咒术的支援。
毕竟被束缚了意识，所以想要通过话术来进行的精神攻击是很困难的，但本来的话，大晴应该能发挥超出个人可能范围的力量才对。
没想到，竟然连阻挡对方脚步十五分钟都做不到……
「已经向在神社内待机的人手做出指示了。用所有能够飞行的“术式”予以迎击。关于擅自下达了指令这件事，真是万分抱歉。」
「那样就行！　比起那个，“飞行可能的术式”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因为有着不好的预感，老爷子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口。
察觉到清武和其他一部分的施术者们的瞠目结舌，甚至无意识地站了起来，椿用流露着忌讳的声音说道，
「欸。来者似乎可以飞行。」
「居然有这种事……」
「大部分的“式”已经在在伏见那里失去了。残存的“式”不多了啊。包括我在内，所束缚的“式神”也就十二只……赢得了么？」
老爷子、清武、以及其他术士们一片愕然。
对于这样的他们，椿像是当头棒喝似的提高了声音。
「感到狼狈也是没办法的事！　如今只有让大晴也投入破坏结界的仪式中去，以此来缩短时间！」
十分种。还有十分钟就能将大结界破坏了。
并且，藤原一族直系血脉除了阳晴之外的将会全灭。
「我也出去。尝试从精神上动摇对方来争取时间。不要放弃！　比起堕入世俗的藤原家，背负起使命与延续的我们土御门家也毫不逊色！　难道不是么！」
听到椿那刺耳的话，脸色苍白的老爷子他们的表情也变了。
「没错。我们还有四神的守护在呢。我和健比古将是最后的壁垒。椿桑、清武，还有你们，拜托大家了。」
「啊啊，交给我吧，爷爷」
「那是当然，义父大人。并且，只要仪式成功，也能顺带着阻止公主的吧」
「这话什么意思？」
椿在嗤笑。感觉上来说是这样。（十字：这货看不到脸，所以是感觉。）
「看到父亲和亲人死绝的现场，才九岁的少女能不动摇吗？如果在那个时机把一部分的回忆还给她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这真是令人厌恶的想法。然而，被逼入绝境的土御门他们的眼睛已经浑浊不清，反而点了点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十字：我求你们这么做。真要这么做了，土御门家真就成一篇老黄历了。）
「原来如此。如果趁着这个机会压制住了公主的话，身份不明的式神也无能为力了……」
「相反，现在已经没有机会抑制公主了吧」
「但是……还有一个人，是个上年纪的男人正跟着他们呢……」
「爷爷。虽说是个警察，但也是普通人吧？　我来下咒吧，究竟他为何会与御姬大人在一起，抽出情报来。」
没有任何异议、反驳，老爷子的视线在客厅里扫了一圈
看到的都是类似于豁出性命的觉悟。
土御门的阴阳师，实力强者也就大约一百多人。目前在场的只有三十人左右，但无论是在举行仪式的人，还是在神社或宅邸外面警备的人，一定都是同样的心情吧。
老爷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眼神中带着疯狂与执念的色彩，喊道，
「土御门的复权就在这一战中。别舍不得自己的命！一切都是为了土御门的夙愿！」
「「「「「一切都是为了土御门的夙愿！！」」」」
一种孕育着狂信精神声音的响彻了围绕着本家的森林。（音符：狂信的魔像）
土御门本家突然间变得匆忙起来。
就在每个人为了准备迎击而忙碌的过程中，老爷子也快步走向宅邸深处的仪式场所。
他的背后，椿一直都在盯着他。
随着老爷子的身影消失在走廊的深处，人气消失了。喧嚣渐渐远去。
不经意间，椿似乎开口说了什么。她从面向走廊的窗户往外看去，用随时就要消失的声音喃喃自语着。
在那有数座篝火堆焚烧着的地基的深处，在那森林分界线的暗处，树木阴影遮蔽之处。
有一些悄然行动的迹象。有个穿着黑色兜帽大衣的什么人正站在那里。
一段时间内，在声音不可能到达的距离间，两人进行了某种对话。
「是这样啊。支援赶不上了么……」
椿的表情逐渐扭曲，最终做出了咂嘴的动作。
「为何回归者会帮助公主呢……并且，还偏偏是与遠藤浩介成了伙伴。该说不愧是回归者中的鬼牌么？　把他看丢了也不能怪监视班怠慢，真是麻烦啊。」
焦躁地摇了摇头。
「诶诶。我知道的。一旦魑魅魍魎成功出现，招致混乱与破坏，计划就不需要大幅度修改了。不择手段也要使之成功。」
从玄关那边传来了呼唤椿名字的声音。
看样子，迎击已经开始了。
「千万不要留下痕迹。我也不会吝啬出力的，但你给的息壤可是王牌。诶诶，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是的........，当然可以」
呼唤椿的叫声显得越来越焦急了。怒吼与噪音也是一刻大于一刻。
穿着黑大衣的人也转身之间，仿佛融入了黑夜般消失不见。
最后，椿，和穿着黑大衣的什么人齐声低语了一句。
「「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十字：看来深渊卿三就是第二次回归者骚动的侧面战场了。）
时间稍微回溯一些，浩介等人即将到达土御门总社鸟居所在的国道上空。
浩介正忙着调整抱紧因为肉身飞天而僵硬的阳晴的手臂，并对好像是平时刚毅的老父亲在休息日于沙发上躺尸一般随波逐流的服部（因弄丢了胃药而眼神死掉了）投去了惊愕的视线，
「遠藤大人！　有什么过来了！」
「哦？　那个是……」
「哇啊啊，那就是在伏见袭击远藤桑你们的“式”吧？」
从行进方向的森林中有几个白色的影子飞了出来。
的确，这是在伏见稻荷袭击的白色雾霾的异形。几乎都像一只像鹰一样大小的白鸦，还能看到几个幽鬼亡灵般的存在。
「好像没有伏见的时候那样的。要阻止它么？」
「哦呀，有什么不同毛色的东西混在里面了呢」
「遠藤大人，难道那是异界的……」
今晚是满月。皎洁的月光照得下界一片清晰，即使没有灯光，视野依旧比较好。
浩介对映在眼中怪物的身姿对阳晴的话点了点头。
混杂在白色的异形物中，有两个不同的个体。外形更加明确，即使距离还很远，依旧能觉察出它们散发的令人讨厌的气息。
那些确实同在异界看到的异形之物有着相同的感觉。虽然看不出像当初那样狂乱的样子，却能感受到他们带着明显的敌意。
「没时间陪它们玩了，一口气突破吧。」
「好的。拜托了」
「请在我还没死之前想想办法吧。」
浩介用力抱紧了阳晴，然后一口气加速了。
在呼啸的风声之外还混杂着喃喃低语，那是服部用带着死鱼般眼神的呻吟声说的：「为什么我要跟来啊……这种幻想风的事件明明在我的管辖之外啊。不，嘛，我知道的哦？　身为国家养的狗。在这种有可能将文明倒退回平安京时代的危机中怎么可能不出力啊，哈哈哈」          不过被完全无视了。
从“宝物库”中取出十二根苦无，在前方组成一个高速旋转的圆阵，再让火焰缠绕在上面。
深渊之什么的才不会这么叫！　还没到那种时候！　不如说，那种时候不要来最好！　虽然不可能就是了！
如同在地狱中，用火焰的挖掘机削凿恶魔的肉壁一般，正面对上了先行的白鸦群。单方面的将对面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了。
刹那间、
——嘎哦哦哦
传来的动物尖锐的叫声。
——妖魔　三尾的气狐
式神中的一体，金毛三尾的狐狸撒发着淡淡的光芒，之后，是叫狐火的玩意儿吧，总之是放出了火焰团块。
「是想学妖精界的九尾么，那个可比你强多了！」
十二根苦无中，有三把与飞来的火球抵消了。在空中爆裂的火焰灰烬从眼前飘过。
面对三尾狐的追击，浩介他们丝毫没有降低自由落体的速度。仅飞出一根苦无作为牵制，一瞬间就从它头顶上方飞了过去。（音符：重力魔法改变的重力的方向。与其说在飞不如说是横向下落）
这时，眼前有一片火海逼近。就像暴风天发生的火灾一样，被煽起的火焰化作墙壁，堵住了浩介他们的前进之路。
犯人是另一个式神。
——妖魔　鹫峯山的鬼怪（十字：这玩意是印度佛教故事里流传的妖怪，据说袭击过佛祖。）
应该说是从漩涡云层中只伸出上半身的怪鸟吧。因此它能在制造旋风的同时，并从嘴里喷射出火焰。
「拜托下次来个主流些的妖怪吧！」
火焰包围着浩介他们。然而，被火焰吞没的那一刻，他的身影消失了。不，是交换了。和小石子。
下个瞬间、浩介他们出现在离被云层裹挟的怪鸟很远的地方。其实在火焰墙壁形成的瞬间，浩介就用手指将转移用的神器弹飞出去了。（十字：这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弹指神功？？）
就这样顺势将挡路的鬼女型--式，用魔力冲击波粉碎掉，一气呵成的突破。直线飞往土御门宅邸所在的上林上方。
然而，就在那瞬间，一道恶寒从浩介的背上窜过。
啧的一声。赶紧把另外两人拉倒身边并将屏障产生器放到了自己上方。
刹那间、随着“咔咚”一声炸裂空气的尖锐巨响，一道闪电劈在了屏障之上。
白色的闪光将视线涂满，放电和冲击将浩介定住了。在障碍的对面看到了某种小动物的身影。（十字：莫非是……比卡丘！？）
——妖魔　雷獣
各地都流传着传说，人们看到落雷的妖怪。长着一副黄鼠狼和狸猫混合般的小个子，后脚有四只的异形。
阳晴和服部都发出小小的悲鸣，浩介在屏障的对面，雷兽的背后召唤了分身。
「给我起开！」
分身一边承受着放电的燃烧一边使出了飞踢，将雷兽踹向了远方。
然而，前进的脚步被阻止了是毋庸置疑的了。
「就是现在！坠落吧」
鸟居之前，站在田地里和道路上的阴阳师们一齐编织真言。完美配合，被放大的诅咒袭击了浩介。
「啊啊烫死我了！！」
浩介的脖子像是着火一般灼热，集中力被阻碍了。
因为重力魔法需要细腻且复杂的控制，这下攻击使得魔力稍微紊乱了，导致飞行高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最后险些坠毁在沥青路面上。
浩介慌忙调整重力矢量，惊险的与地面擦肩而过。似乎只要伸出手，就能碰到楼梯上的石板了。抱住他的阳晴姑且不论，而被带在后面的服部其周身的重力场尤为混乱，差点就在地面上被拖拽了。
服部「等下啊！　遠藤桑振作点啊！！」拼命地弯曲成大虾般的姿态，并发出了尖叫般的抗议声。
「不行，果然会被弹回来的！！」
「是说“格”的等级不同吗？」（十字：“格”，这里表示存在的位阶，人格、神格。如果玩过“战女神”系列的朋友就知道，有些装备就需要“神格位”才能佩戴。）
「但是飞行已经乱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诅咒重叠在一起。一层又一层。土御门也是在拼命的。
浩介的脖子产生的热量几乎变成了剧痛。这是反弹诅咒产生的副作用吧。如果完全吃下一击诅咒，估计就会陷入不省人事的境地吧。
不愧是土御门家的根据地。战力差造成的叠加效果也是如此，恐怕他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在以某种方式上升了。大概对他们而言土御门总社一带的土地本身就是这种圣地的吧。（十字：毕竟是人家自己的主场，个体战力都要+1的）
尽管如此，浩介还是为了通过总社的上空，直接向山林中的土御门本家的宅邸发起突击，咬紧牙关开始提升高度。
途中，带着旋风袭来的黄鼠狼——妖魔“镰鼬”的斩击被其用小太刀将其弹回，飞扑过来的带斑纹的饿鬼似的狗型妖魔——“狗神”也不去正面交锋，只是用手里剑来进行牵制。
就这样，浩介忍受着脖子上传来的疼痛与魔力的消耗，同时专注精神在重力魔法的操控上时——
「嗯唧！？」
「遠藤大人！？」
「咕啊，糟了！？」
就在试图跨越总社鸟居上空的瞬间，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打乱了。
重力魔法脱离了意识的控制。三人像是要被吹走似的摔落向鸟居对面的石板路。
浩介斥责着自己，赶紧恢复过意识快速抱紧怀里的阳晴，单手一个临空翻身后退滑步着地。服部则不需要浩介的帮助，自己一个五点着地受身后快速借势站了起来。（音符：我觉得服部才是真的非人类....）
为了弥补这一破绽，浩介立刻在脚边丢了个烟幕手雷，一时间四周弥漫着厚重的烟雾。
「是结界的一种么？」
毕竟自己一行已经到了土御门的根据地，遇到对方准备的什么陷阱都不奇怪，比如当前这个，似乎就是利用土地本身张开结界来驱逐、排除、诅咒不受邀请的外来者。
「遠藤桑，还能飞么！？」
「不减少对方数量的话，难了。」
原本就已经收到诅咒叠加效果而扰乱了集中力。如今再加上受到诅咒结界的影响，操作比普通生成重力场要难上数倍的“拟似飞行”本就是门技术活，就目前这形式来看，基本上没戏了。
再者，诅咒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疼痛感，它对意识的扰乱干涉效果是很强大的，就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自身集中力明显下滑了三~四层左右。
（不知道这玩意儿会限制分身的数量吗？）
浩介不由地在内心砸了下嘴，摇了摇头重新转换思路。（十字：别问我在内心中咂嘴是怎么做的，我还想问白米呢！）
「没办法了。强行突破吧」
「啊啊，这下子明后几天都要肌肉疼了。」
就在这时，传来了真言的念诵声。凭空突然刮起一阵暴风，障眼的烟雾被吹散了。紧接着，巨大的身体从右侧民房的阴影中冲了出来。拥有无数双脚在地上爬行的覆加壳的异形。
——妖魔　大百足
正要从口中喷出黑沉沉的毒雾——在此之前，浩介的分身一个滑踩钻入其下方，瞬间向上一发倒立回旋踢，硬生生把妖魔给踹上了天。（十字：这动作……白米是参考的DNF体术漫游？？？）
趁着这个间隙，浩介等人冲向了通往境内的石制阶梯。
这时，又有火球滚落下来了。火焰中还能看到有着美丽皮毛的老鼠。
——妖魔　火鼠（十字：这一个个的，害得我又想去玩《仁王》了……）
这就是追求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的“火鼠皮衣”的原材料啊。但是，这火烧眉毛般的热量却不那么讨人喜欢了。
不过..........
「哼，山林里不能点火吧？」（十字：？？？变身了？？）
哦呀？
「遠藤大人这様子这是……」
陽晴被吓了一跳。
在伏见稻荷时见过的奇怪言行再现了……之前问浩介也被敷衍过去了，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十字：中二病非病！！）
「唔呃――“水弹”！」
浩介似乎差点就要被什么东西吞噬给了，但他马上忍住了，明明只是徒劳的挣扎，随便一句咏唱，就把水球扔了出去。
遭到直击的火鼠，发出刺耳的悲鸣。全身湿透的老鼠悲鸣着从火焰中飞出，却被迎面一拳击飞，前进的道路被打开了。
见到浩介一行等上了前进的台阶，阴阳师们的脸上都带上了绝望的表情，不息用自己的性命作为代价来发动诅咒攻击他们。
「诅咒这玩意儿真是麻烦啊」
如果是灵力之类的，以肉眼可见的形式飞来的话倒是可以回避掉，但阴阳师们使用的诅咒却是直接传到浩介身上的。
拥有媒介（警察署的那时候对方使用的是在伏见稻荷偶然回收的毛发）的话就能从远方发动，哪怕没有媒介，只要在言灵能够到达的距离上，也会像坐标攻击一样。
那么，最有效的对策既是，
「稍微闭嘴吧！」
「我来给你搭把手吧」
「咕啊！？」
「嘎呼！？」
用物理手段来让他们闭嘴。带着电击的苦无向四面八方丢去，服部也用橡胶弹以精准无比的射击地放倒了施术者们。
就这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浩介一行人终于进入了院内。就这样向着从那个俘虏来的正义青年处询问得到的某间宅邸的方向笔直前进。
「快停下来」
「御姬大人，您为什么就不明白！！」
「——啧」
看着满脸苦闷地倒下的土御门们，阳晴有一瞬间，表情有些扭曲。
自己没有和他们的回忆。因为已经被他们夺走了。
他们制定了可怕的计划。自己遇到过可怕的事。现在，他们正试图让自己的家人成为他们野心的牺牲品。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自己一族。本该是如此的。
所以，对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温柔和关怀的阳晴来说，愤怒却又倒下的他们的确会让她心痛不已。
但是，对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聪明和才智的阳晴来说，她知道无能为力的自己只是被保护着，并没有资格说什么，所以她只是咬紧牙关，把自己交给浩介——
「没关系，只是让他们昏过去了而已」（十字：浩介毕竟不是魔王，不敢杀人，所以威慑力也不足，不然根本没这么麻烦。当然也无法刷妹子的好感度了。）
「遠藤大人？」
「如果杀掉的话，阳晴酱的愤怒就无法传达了吧。看看你们干的好事！说完再一巴掌甩过去怎么样？」
因为受到了诅咒的集中攻击，脖子上传来已经超越灼烧的剧痛感。即使如此，他依然摆出一副有些寒碜却又显得无敌的笑容，这份笑容不禁让阳晴睁大了眼睛。（十字：这下就攻略85%了。）
这种忍耐，深深的打动了阳晴的心。
即使自己什么都不说，对方也能体谅自己的心意，这让阳晴的内心变得温暖起来。
所以，
「对呢！　我们这就去给老爷子一个“惊喜”吧」
像是在模仿对方一样，阳晴同样做出无敌的笑容。并在心中说着「真的非常感谢您」，为浩介献上倾注了最诚挚的感谢之心。
「哎呀啊，果然啊，我就是个大灯泡呢」
原来，此刻服部已经精准地击倒五个阴阳师后走过来了，浩介等人终于打通了通向院子深处的山林间的道路。
就在这瞬间，地面轰隆隆地震动起来。
「又咋了！？」
由于震动十分强烈，浩介不得不停下脚步，集中于保持平衡。
而追来的阴阳师们几乎都摔倒了。
「假的吧」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感觉又不妙了啊」
浩介他们的视线一下子抬起往上看去。
「之前那个的妖魔，原来是这样啊……」
轰隆轰隆地摇晃着大地，那是像巨壁一样不断往上堆积的巨大质量的土壤。
这就是先前在国道上袭击自己的那个土块妖魔。但是，规模不同。如今简直是压倒性的。
它自身在不断膨胀着，从内侧溢出的泥土像是要建造出万里长城一般巨大的壁垒。山林中的树木被连根拔起，吞噬一切的轰鸣声响彻四方。（十字：原文就是“万里の長城”，但我不知道白米到底有没有去过长城……233）
「从这里开始，就不能让您通过了，御姬大人」
从上方传来一个声音。声音非常冰冷。
抬头一看，在化作巨大墙壁的土堆上，有一个穿着白色裙裤，并用白布遮住了脸的女性。
「啊，你是……」
「你应该没有记忆吧，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土御门椿。是现任家主之子——健比古的妻子。」
在优雅，不，是殷勤而失礼的氛围中，椿行了一礼，阳晴像是被她的气势压倒一般咽下了口水。
「能和您稍微说几句话吗?」
「欸？」
叮铃地回荡起一阵铃声。
「亲人之间争执是很件悲哀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由不幸的错误造成的。我认为，只要我们互相交谈，是能够互相理解的。」
「那、那是……」
叮铃、叮铃、铃声的音色在加速。
阳晴心中的天平倾向于「能通过协商解决的话……」。服部也「欢迎休战」地放松了肩膀。
但是，
「那边的两位也是。究竟产生了怎样的误解呢，首先是相互的——」
「才不要啊。起开！」
一发闪光般锐利带着电击的苦无飞了出去。
椿脚下的大地突然裂开一道口子，溢出的土块在瞬间挡住了眼前的直击。
「这是为何——」
「吵死了！　从刚才开始脖子就很热啊！　你在动什么手脚吧！」
「……果然，还是用一种方法吧」
隐约听到了啧舌声。阳晴和服部此时才恍然大悟过来。
「清武，巩固周围防线！」
「我知道了！」
巨大的土墙的这边，浩介等人的左右，清武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构建了阵地。
从背后追上来的阴阳师们手里也都拿着符咒。
已经使得十多人昏倒了，但与之相对的阴阳师仍有七十多人。“式”有三十只左右。
另外，左侧的清武旁边有一只近三米高、身材魁梧的直立双角牛——妖魔“牛鬼”侍候着，右侧的男子身后则出现了一条喷火的大蛇——妖魔“烧山寺的大蛇”。（十字：清武的式神竟然是牛头人？！浩介你快抱好了阳晴酱啊！！）
上空有“三尾之气狐”、“鷲峯山的鬼怪”、“雷獣”阻拦，背后除了“火鼠”以外还有一群妖魔追了上来。
已经形成了完全包围的形势。
「御姬大人，请不要抵抗了。那边的式神姑且不论——」
「我遠藤浩介，是人类！」
「总之!我可不想看到善良的警察先生被活活吃掉——」
「叽叽哇哇好吵啊！」
「从刚才开始是怎样！听我说话啊！」
「说的是啊！　遠藤桑！　这可事关我的生死——」
「哪个都无所谓！」
虽然看不见他的脸，但明感觉得出椿明显很着急。她的态度还显得很从容，可对浩介的警戒丝毫没有减弱。但是，这些怎样都无所谓。服部喊着「好过分」，这同样也无所谓。
因为，
「我可没工夫陪你们拖时间」
没有谈判的余地。所谓交涉的话，吐槽之后将其无力化就足够了。魔王的右臂好好地学习着魔王流！（十字：阿一才不会这么慢吞吞的，直接一波死神恶魔开路或阳光集束炮平射了！错杀的人大不了再复活就行。）
「不，还请继续和我谈谈呢！！」
泥土在蠕动。阴阳师们口诵真言，妖魔们开始行动。
「陽晴酱！」
「在、在的！」
「这里交给我和服部桑就行，你先走吧！」
「欸、诶诶！？　遠藤大人啊！？」
「欸、诶诶！？　我居然得留下来啊，遠藤桑！？」
嘿地一下阳晴被抛向了空中。那可是对土御门来说最重要的公主大人。包括椿在内，所有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了。
下一个瞬间，阳晴一下子消失在漩涡般扭曲的空间中。
取而代之掉下来的是颗小石子。
椿这才恍然大悟，赶紧朝身后的巨壁望去。于是，那里出现了，
「之后就拜托了！　我！」
浩介一边说着，一边抱着阳晴飞快地朝宅邸跑去。
「糟了」
「呼呼呼。究竟从何时开始的呢，认为我就是本尊的错觉？」
浩介说着得意洋洋的台词，清武他们则瞪大了眼睛。
没错，其实在刚才放出烟雾的时候，浩介就完成了分身与本体间的替换。随后，本体尽全力隐形悄悄地越过土墙抵达了另一侧，所以此时需要用神器转移的只有阳晴而已。
「快去追——」
「想得美哦」
「吓！？」
椿站在土块上移动着，试图追上已经远去的浩介和阳晴，突然听到旁边传来的声音，椿来都不及回头，立刻先召唤出土枪来应对。
迟一拍后再回头望去，只见得被串在那里的浩介，发出了“哼”的一声嗤笑后消失了。
「在看哪儿呢？？」
「你这家伙」
这次声音又来自另一侧，透过白布的缝隙可以看到椿的脸颊在抽搐。
转身一看，只见浩介正那摆出奇怪的姿势。
「把你之前说的话，现在还给你吧」
猛然来了一下转身。
「从这里开始就不能让你们过去了哦，阴阳师的各位」
地面上传来一阵骚动声，一看，原来是地面上还有四个浩介。
不，浩介还在增值中。
现在，这个瞬间也是。
不知是在何时，陷入包围的反倒是自己这边了，清武与妖魔的外侧，全是浩介。
不知为何，当下明明应该是月光皎洁的夜晚才对，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浩介从没有月光照射的森林阴影处走了出来了！
在分身之后，用全力的隐形&冲刺大回旋赶过去，再特意用暗属性的魔法遮住光线后做演出式登场，这是一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吧！（音符：真不愧是职业中二病...）
「你、你到底是什么啊！　御姬大人到底召唤出了什么式神啊！？」
为何，所有人都要先做个转身动作再走过来啊？
为何，要摆出一个又一个中二味十足的造型啊？
不明白。完全不明白这意义何在啊！
所以，才可怕啊。不明所以的恐惧让清武忍不住大喊了出来。
「吾乃何人？　好吧，这就告诉你们。未来至永劫，牢牢刻印在自己的灵魂上吧！！」
漂亮地同步着，用“我所想出的最棒的戴上太阳镜的手法”全员一齐完成动作。明明现在是晚上，却没有任何凝滞！　可怕！
「吾既是黑暗！　亦是最深之深渊的贵族！」（十字：其实这里用“无尽深渊之贵族”就行，浩介的词汇量不足啊）
啊，“深”这个字用了两次啊……虽然让人很想吐槽，但在这异样的气氛下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遠藤桑、“深”这个字，你用了两次哦。」
那个身为警察的男人，是勇者么！？　虽然很想这样吐槽，但那个异样的青年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继续说下去，所以依旧让人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既是温柔少女的守护者，也是魔王之右腕」
来吧，献上万雷般的喝彩与掌声，在灵魂上刻下吾之名吧！
「吾之名为，浩介・E・阿比——」
嘟噜噜噜，响起了一阵常听到的音乐（十字：打断施法！装B失败！233）（音符：手机铃声good job）
突然响起的来电声，让整个现场的气氛都冻住了。
是谁啊，快切断电源啊，这样的气氛在蔓延。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到处都充斥着「不，不是我的手机哦」这样的对话声。
浩介・E・阿比什么的先生，从自己怀里悄悄摸出了手机。
是你的啊！　在这样刺人的视线中，阿比什么的先生稍稍瞟了一眼来电人的名字，视线不由得有些来回飘移。停顿了一拍，哔地挂断了。
「侧耳倾听吧！而后在恐惧中地颤抖！」
然后，他若无其事地接着往下说道，
「吾之名为浩介・E・阿比——」（十字：再次打断施法！233）
嘟噜噜噜噜！！　再次响起了来电音。明明是相同的音量，可不知为何有种对方有些生气了的错觉。
即使是妖魔们，都「欸，怎么办啊，这气氛……」似乎是如此思考的，就在这难以言喻的氛围中，阿比什么的先生，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
「呃、嗯，在这种时候……稍微等下啊」
伸出一手示意清武稍等片刻，随即取出电话。接着，
「莫西莫西，艾蜜莉啊，吾现在正有事要忙啊……诶！？　啊，抱、抱歉啊。不小心把那边的分身给抹掉了么……」
看来是因为集中力受到了扰乱带来的弊端，那边的分身因此而消失了。这下让对方很是担心，所以才打电话来的。
「欸？　拉娜他们要一起过来支援？不行不行，太危险了啊！　对手是土御门家的人！　你看，毕竟是拉娜她们嘛，一不小心就会做得太过分，脑袋都飞了……嗯，我这边不要紧的。白天和南云他们也联系上了，万一有紧急情况的话随时可以请求救援的」
艾蜜莉酱，似乎很强势啊。不知不觉间卿的言行都变回普通状态了。
还有，之所以手机会在分身手里是因为本体为了防止出现危机而无法联络的状态。
不仅是清武他们，就连椿也目瞪口呆，就算隔着白布也能看的出来。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正是决战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人先接个私人电话吗?这是多么破坏严肃感的事啊。心脏都承受不起啊……
「欸？新的女人？　没有哦！　我又不是那么轻浮的人！　欸？　拉娜说是女人的直觉？　没啦没啦！　真的真的！　阿比桑（深渊先生）从不说谎！　所以不要哭了啊！喂，我听到了哦，拉娜！　你就别搀和着瞎起哄了！  才没有什么新妻子呢！　诶，什么？　凡妮莎？　啥？克蕾尔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了？　因为对手增加而受到了打击？　那还不快去救她啊！　在和她说那是误会！　拜托你了！　啊，艾蜜莉。嗯，嗯，没关系的哦。一会之后在联系吧……那就这样吧」（音符：女人的直觉真可怕，当然了女人之间的战争一样可怕）
哔地挂断了通话。
呼地吐出一口气，一拍之后。
「吾之名为浩介・Ｅ・阿比斯盖特啊啊啊啊！！」（十字：终于完整说出来了。233）
「可别勉强自己啊，遠藤桑」
对于服部的吐槽，土御门家的人们都齐齐点头。
确实如此啊！　这样的。
「行、行啦，快行动起来啊！」
最早反应过来的椿带着生气情绪的号令众人，土御门众人这才终于回到了战斗状态。
在怎么也紧张不起来的气氛中，如今形势立场已经完成逆转的战斗，现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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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过长长的土墙，浩介接住了从空中落下的阳晴，并朝着宅邸跑去。
「拉娜真是的……」
分身接电话的事情本体的浩介也了然于心，似乎兔耳女友那敏锐的直感似乎已经捕捉到了浩介有了新老婆的蛛丝马迹。
「？　遠藤大人？　您说了什么吗？」
被抱在怀中的阳晴担心地抬头望向浩介。
不会吧...……浩介闪过一丝念头，然后立刻摇起头来。不管怎么说阳晴是不行的。可不能把她看作恋爱对象啊，在把阳晴当做恋爱对象的那一瞬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妖魔更可怕的日本巡警，会露出凶神恶煞的样子追过来吧。（音符：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
已经不想再碰到那种“皮笑肉不笑的没有选择权地还请跟我们走一趟”的事件了。（十字：我倒是越来越期待阳晴的告白了，给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深渊”，社会意义上的呢。233）
「您的脸色……应付诅咒已经让您这么辛苦了啊...」
「不，那倒不是——」
「然而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真的不要在意啦！　行了，别再咬着嘴唇了。刚刚只是在听朋友瞎扯淡而已！」
陽晴的表情如今并不开朗。她一定是为了不让自己担心才会一直忍耐着的吧……浩介为了掩饰湿润的眼眶抬起了头来。
阳晴酱怎么会有一种……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激烈情感呢，浩介如此思考着的同时转移了视线。
万幸的是恰巧就在这时，一瞬间有无数的土枪从地面上刺了出来，
「哼，天真！」
回归于深淵卿！（这是不可抗力。我绝对不因为喜欢才卿化的。ｂｙ浩介）
他如杂技演员般扭身，侧空，在一根又一根土枪的枪尖之上纵横跳跃，如履平地。
「哼。不会觉得这种玩意儿就能阻止得了我吧？」
「啊，言行又变奇怪了！」
「是阿比斯盖特（深渊之门）哦。公主哟，你可以亲切地称呼我为阿比桑（深渊先生）的哦？」
「怎么会这样。沉重的压力竟然对心灵造成了如此程度的伤害！」（十字：全新的见解诞生了！深渊卿的妻子们对待他中二病的态度各有不同的。）
「才不是嘞！！？」
浩介凭借一个大跳后落地。就那一瞬间，他的脚下浮现出了五芒星。
「你难道要说这是陷阱吗？　哼，真是有够好笑！　——深淵流土遁术，深淵崩土爆砂！！」
描绘着五芒星的地面隆起并爆裂。当然，其中所蕴含的法术崩溃了。卿自身则借着爆炸的冲击力与地面的碎块作为踏足点跳跃前进。
另外，和往常一样，咏唱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深意，所以他在说出深淵流～ 的“流”时，法术就已经发动了。
「遠藤大人！　这法术明明和在伏见时间到的一模一样，名字却不一样呢！」（十字：来自萝莉的灵魂拷问！233）
「呃，嗯！　是有微妙不同的区别的！　是真的哦？　还有，现在要以阿比斯盖特（深渊之门）来称呼我！」
「真、真是非常抱歉。我没什么幽默细胞……还请您原谅！」
「这话什么意思啊！？」
在阳晴这边来看，阿比斯盖特化的原因如果不是压力过大，那就是他在开玩笑了。因为自己无法做出有幽默品味的回应而感到羞愧地低下了头。总之，嘛....你开心就好。
就在进行着这种对话的时候，山林间的这条道路上设置了数目众多种陷阱型法术，已经配合着泥土的攻击而发动了。
「欸，真烦人！但是！凭这些也想抓住我？简直是痴人说梦！」
在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洗练的旋转中，浩介如同斗牛士一般闪过了从背后袭来的土块之拳，同时在左右两侧，又分出了两个分身。
正好，如此时机绝妙地又有土枪刺过来。
「来，咆哮吧。“天帝雷斬一文字”！」
「来，鸣唤吧。“地神鬼哭丸”哟！」
分别各自用小太刀熔断、斩碎了袭来的土枪
这两把刀以前的名字是“赫灼雷炎的灭天刀”和“爬行于地表的崩涡之魔刀”。换名字的理由？那当然是即兴的！　这次总觉得将武器冠以妖刀之名才能配得上现在的状况！（音符：真的好羞耻....）
陽晴酱则是，：如此命名真不要紧么……像这样说着，脸上带着一种不知道该说什么微妙表情，让人有些在意呢。（十字：等等，卿你可别把中二病传染给了萝莉哦！）
然而，当前已经无法去在意这些事了。浩介又一次召唤出了分身，使之先行，碰到陷阱就自行消散掉，然后再次召唤出分身，如此往复着强行解除沿途的陷阱。（音符：人肉排雷.）
「库库库。『分身的话无论死几次都不要紧呢！　呀啊，下一任族长可真方便啊！』如此这般，小看在哈乌利亚的致命陷阱中磨砺的我，可是很让人困扰啊。换做别人可是有几条命都不够花啊」
「那个，您是不是被讨厌了啊！？」
阳晴虽然想要理解哈乌利亚的风气，但是目前看来阳晴的人生经验可还差得远呢。（音符：鸟居之上说当年，听取人生经验。）
另外，此时卿的分身有些捉襟见肘了。
分身无法在凭自己的意识来增加了。越往里走诅咒就越强，注意力受到的阻碍就越大。
到目前为止身边能保持的分身为六个就是极限了。虽说真要继续想增加也不是不可能，但动作会变得不那么灵活，而且还会额外消耗魔力。
另一方面，泥土的攻击正愈勇愈烈。攻击动作也变得复杂起来。
土枪阵如今变得像剑山一样。还伴随着如同炮弹一样飞来的土块，甚至还有突然出现的陷阱。并且，陷阱的数量也一鼓作气增加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既然这样。说着，卿笑了。
「库库，好得很。就请尽情品尝吾之秘术吧！！」
五芒星的陷阱发动了，不知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卿以翻着白眼正要消失的分身为踏板临空跳跃起来。
瞄准发射而来的土弹以分身接下，然后一下把自己的分身踢向了地面。
在空中做了几个帅气但毫无意义的动作后，将小太刀反手倒持，着地的同时将其刺入地面。
「擦亮眼睛看好了！！　深淵流水遁・冰遁混合阵——」
「好厉害，地面都结冰了！？」
「咏唱要听到最后啦！这可是世界上的共同约定哟！咳哼——“常夜之永久冻土”！！」
像高压水枪一般喷射到前方道路上的水流瞬间被冻结，形成了冰之道路。另外，需要好好教导下阳晴酱所谓的浪漫是什么了。趁着她尚且年幼。对此卿下定了决心。（十字：卿你……果然是想污染萝莉啊！中二萝莉阴阳师指日可待……233）
「有什么要来了！」
「nice阳晴酱！非常棒的直感哒！」
正当阳晴直截了当地传达警告时，卿再一次跳了起来。
下个瞬间从背后的地面上窜出一只巨大的泥土手臂试图抓住他们，而卿已经跃上了冰之道路，如溜冰般滑了出去。
就如之前目测的一样，前进路上的所有陷阱因覆盖在冰下而无法发动了。
视线前方出现了篝火。以及山林和宅邸的分界线。
为了不让他们过去，泥土化作巨浪绕过两人向前方移动，并且下一刻又变成像巨大的颚门一样向他们袭来。
「踢飞它，我啊！」
『交给我吧，我！』
分身体被射了出去。他自己跳进了土之颚门，并在那一瞬间自爆。由于魔力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导致颚门上炸出了个洞出来。
浩介一个飞身穿过了颚门，然后如同哪里的花滑选手般毫无意义地来了个空中转体四周身，帅气华丽地着地并继续向前滑去。
「哇啊啊啊啊，远、远藤大人啊～！　失礼地问下，刚才那个多段转身真的是有必要的么？　眼睛都在转圈圈了——」
「倒不如说，为什么不要啊！」
「欸！？」
「既然想要成为淑女的话，就得好好磨练你的三半规管与浪漫啊，吾之公主哟！」（十字：某种意义上卿这话没错，淑女得学跳舞，得会转圈圈。233）
「……啊啊，等一切结束后一定得好好治愈一下远藤大人了」
「这话什么意思啊！？」
「一定、一定会找到能治好心病的医生的！」（十字：瞬间脑子里出现某个青蛙脸的医生……）
「吾可未曾得心病啊！？」
不，中二病确实也能算作是心病的一种，但卿化状态下浩介是没有自觉的。自觉得等卿化状态解除后才会到来。到时候请务必，请好好治愈一下因心痛变得自闭的远藤大人吧。
「比起这个，我们要穿过森林了，公主！」
「是！　还、还有，如果可以的话，请您普通的叫我名字就行——」
「那么，那就以“我的公主（My princess）”来称呼吧！」
「病入膏肓了！？」
难不成因为信赖所以在开玩笑？嘛..不管怎么样，卿终于是跨越了陷阱地狱与泥土攻击，穿过了山林，迈入了宅邸。
接下来，
「啊，那个是……」
「嚯哦」
阳晴瞪大了眼睛，卿也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眯起了眼睛。
宽广的庭院里有着几棵粗壮的树木与篝火，后面是一座气派的平房宅邸。
细长的石板路一直延续到玄关，在这条石板路的两边，山林和宅邸之间的地方长有两棵特别粗壮的大树，给人这一种鸟居的感觉。
和总社的院内一样，这里同样是个满盈着神圣的氛围。
但是，引人注目的地方并非在这里。
而是在屋后能望见的土质圆屋顶。
虽说是平房没错，但是高度却远远超过了一般别墅，屋脊仿佛是要抵达巨树枝叶的天盖上，四周还包围着半球体的土块像龙卷风一样旋转。
「天坛本体被这些包围着啊」
看样子是从物理上包围住了后面的整个仪式场。原来如此，这的确是比结界更为棘手的防御手段。令人惊愕的是，那个椿，竟然能从这个距离操纵此等规模的泥土....
（不，如果考虑到距离越远泥土的动作就越复杂的话……。这不和大晴殿下的时候一样吗？）
也就是说，操纵那块土妖魔的一部分的权限应该是被赋予了在这里的什么人吧，卿如此推测着。这时，响起了阳晴焦躁的声音。
「遠藤大人，父亲大人他们！？」
「先冷静下来，公主哟。你父亲他们目前应该还没事。」
卿戴着的太阳镜，毕竟不是用来普通耍帅的玩意儿。
除了预判、知觉放大、远视等功能外，还有感知障碍物对面生物的热成像的功能。（十字：毕竟是阿一做的人造复合魔眼神器。）
穿过宅邸与泥土的结界，可以确认到有人们正坐在天坛上的第二层台阶上，更能感知坐在天坛中心的人们所散发出的热源。也就是说，大晴他们还活着。
同时，也在天坛和灵土结界之间看到了约十个热源。
八个人盘腿坐成一排，剩下两人站在那里。
站着的那两人大概就是“老爷子”和下一任当家健比古吧。
在刚确认了这一点之后，卿又一次因对抗诅咒导致以脖子为起点产生了贯穿全身的热和疼痛，思绪被打乱开来，身体则感觉到异常的沉重。
集中力受到至今为止无法比拟的阻碍。真是十分强力的诅咒啊。
不愧说是最后的堡垒了。
但是，正因为如此，卿露出了无敌的笑容。
「但是结局不会有所动摇！！不过是区区蝼蚁罢了！」
打算要抛开一切一口气冲进去。卿紧紧抱住正压抑着焦躁感的阳晴。
接着，在想要穿过两棵像神木一般的大树之间之时。
「哈！？」
「欸？嘎啊」
阳晴的身影出现在了半空中。竟是被卿粗暴地扔出去了。
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态阳晴不由自主地发出悲鸣声，但分身已经在空中接住了她。
而另一边，投掷阳晴的卿则是，
「切，想偷袭么，不过气息已经泄漏了哦。」
像是差一点就要被巨大的颚门咬杀似的。一脚踏住下颚，两把小太刀交叉抵住了上颚，以此阻止了自己被咬碎的下场。（音符：抽空在重新玩玩战神好了）
袭击者的正体是大蛇，不，身体带有鳞片且修长，有一排排的牙齿和长着两根角的头部来看，应该说是“龙”吧。或者说，是大树本身发生了变形，发动了完美的突袭。
之前，就有细小的根须悄悄穿透石板，缠住了卿的脚踝。在卿注意到的时候已经陷入回避不能的状态了，只好将计就计地将阳晴丢了出去。
（是新来的妖魔么）
虽然一瞬间这么想，但看起来毛色似乎不一样。
感觉不到妖魔特有的灾祸与诡异的气息。这玩意儿则全身散发着青色的光粒子，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哪里的神灵似的。
「遠藤大人啊」
「无需担心我，公主哟！」
以轻佻的语气回应着发出悲鸣的阳晴。
同时，用光o剑化的小太刀，一刀斩落龙头，并一脚将其踹飞出去，自然得以脱身了。（十字：卿终于开光刀了！）
阳晴才松了一口气，就在分身落地之后，却再次「呼嘎啊！？」地发出悲鸣来。
又一次被扔了出去。并且，这次是像平射出去的炮弹似的。
卿旋转着接住了她，并将冲击力完美摸消掉了。这可是只有使用超级华丽转身才能完成的绝技。
眼睛转圈圈了，正这么想的阳晴，为了确认自己为何又要被抛出去而将视线回转过去，正好看到将分身扑倒的巨大白色身影。
「这次是老虎么！」
果然依旧感觉不到任何灾祸的气息，只能在那散发白光的身姿上感受到神圣的氛围。
话虽如此，被袭击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分身此时，正单手用一把小太刀抵住正逼近的巨口，另一只手则用第二把小刀扫过白虎的脖子。然而，却发出了“叮”的一声。刀刃居然被白虎体毛弹开了。
「什么玩意....！？　你以为自己是希娅殿下么！」（十字：卿你这话被希娅听到绝对死定了，说她是母老虎么？233）
分身说完这句话就被咬碎消失了。
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这次又出现了头顶上生出朱红色的光芒。就像凭空长出了一对翅膀似的，红光化为熊熊燃烧的火鸟。
背后有着朱红色光轮的样子，果然像是神灵。
拍打翅膀。火鸟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叫。之后热浪袭来。
「啊，好热……」
「哼，我已经有着一颗永恒火热的内心了。除此之外的热源可还有必要存在吗？」
并非是一瞬间就会被烧死的高热。大概是因为有阳晴在吧。话虽如此，这种热度简直就是蒸桑拿。并且还伴随着热风，让人眼睛都难以睁开，呼吸也很痛苦。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出五分钟，就会失去意识了吧。
卿立刻放出分身前往应对，果然，没有阳晴在敌人也就不会被手下留情了。分身被火鸟放出的红热化羽毛扎成了蜂窝煤。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火焰羽毛落地后并没有点燃周围的花草树木，而是直接消散了。
更甚至也影响到了阳晴，阳晴突然用手按住喉咙开始「咳哼咳哼」地咳嗽起来。
「遠藤大人……喉咙……」
「啧！　这下……有些麻烦啊！」
不知何时，原本的白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
是一只看起来由水本身聚合而成的大乌龟。那沉甸甸的架势，看上去似乎很迟钝。
但是，那种不自然的透明度散发出了不祥的气息。并且，其能力也的确十分恐怖。
「喂！想让人得脱水症吗！？　我们风干后也不美味啊！」
没错，水龟正在夺走周围的水分。不仅仅是在空气中的，连卿和阳晴体内的水分也一点点流逝。口中水分不足，喉咙枯干，阳晴酱似乎已经苦不堪言。
总之，先使用分身。如果是体内没有水分并且是魔力体的分身的话，那水龟的能力也可以无效化……虽说走到了这一步，但接下去普通手段似乎行不通了。
「切，还有再生能力啊！真是麻烦了！」
为了以防万一，已经是并用冰遁与冻结·破碎的手段了，然而其瞬间又以水将躯体重新构成，再变成水流迅速移动到其他地方。从那里再次开始夺取水分。
想要将其打到来停止水玄武的能力，看来是行不通了。
并且那种再生能力，似乎并不局限于水玄武。
背后传来咔嚓咔嚓的响声，正好被卿抱在怀里的阳晴抬头望去，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十字：说实话，阳晴被浩介抱着的时间已经完爆其他老婆们加起来的总和了…………233）
「之前的那条龙么……」
「又“长”出来了么？　看来要把这座山上所有的树木都考虑进去才行啊。」
恐怕，就先火之鸟与白老虎也是，就算被打倒了也会复活。
「不管那么多了！拜托了，我们啊！」
『『『『『『『『交给我们，我哟！』』』』』』』』
一口气分出两体分身。随着时间与深度的增加，卿的规格也在加强，分身再次各自分裂出新的分身来。
之后本体的卿在被困住之前，一口气跳到了宅邸的屋顶上，就这么径直冲向泥土构成的结界。
「公主哟！再稍微，忍耐一下吧！」
「没，没关系的。还请，不用担心我！」
多亏了分身全力移开火鸟和水龟的注意力，热浪和脱水的效果一时间停止了，即便如此，这对阳晴年幼的身体来说应该还是很严峻吧。
但是却得到了阳晴坚强的回应，还真的是位有毅力的公主殿下啊。卿在心中如此称赞的同时说道，
「一口气穿过去！！」
深淵流土遁术——以下略，潜入泥土构成的结界，无声息的穿墙而入。毕竟潜土遁地本身就是卿的拿手好戏之一。阳晴赶紧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做好准备。
不过，果然不是能够简单就通过的地方。
「哦哦哦！？」
「咔啊啊」
那并不是普通的土墙。其内部如同流沙。在墙壁的内部，土壤以压倒性的量形成了流沙。（十字：外面看起来是土墙，但其中却是高速流动的泥沙。）
所以，哪怕是用土遁做出了空间，也会立刻遭到泥沙的冲击，结果卿与阳晴就这么被弹飞了出来。
为了庇护住阳晴，卿以背部受身着地，一个后翻迅速站了起来。
此时，无数的树根从地面上长了出来，像触手一样缠住他们。
被分派送到木龙的分身，在斩落龙头的同时，被从其躯体中射出的无数枝木枪贯穿而消失，就在这同步情报的时候，龙的脸竟然显现在了缠绕卿本体和阳晴的根须上。
看来，它可以瞬间移动到别处的树上。
「——火碎烈破！」
本来的话，深淵流火遁風遁混合陣・深淵之紅焔旋風！！　这么摆着帅气姿势咏唱的，但如为了不给阳晴造成多余的麻烦，所以省略掉了！！
就在将阳晴藏在胸前的瞬间，以两人为中心爆发了的火焰旋风逆卷天际。
将试图吞噬卿，并用其他根须剥离阳晴的木龙，瞬间化作了飞灰。
火焰旋风解除的同时，传来了爆炸声。
正在与白虎战斗的分身，自己将手直接伸进虎口自爆了。老虎的头部被无情地粉碎。然后，又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再生。木龙也是，再次从稍远的树上长了出来的。
卿也同时左右各召唤了一个新的分身。
『找不到类似核一般的存在，可能本源在别的地方呢。』
『考虑到这些家伙的外观和能力，那些围着天坛的鸟居很可疑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家伙的正体看来不会错了。呐，我啊』
水流泛起漩涡，水玄武绕向了正面。右边有木龙，左边是正发出呼啸声的白虎，背后的头顶上空则是朱雀。
然而请并不觉得奇怪，它从正面开始刚好位于北东南西四个位置，连同其外观，卿已经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了。
「原来如此。这是土御门所谓的守护神么」
『是这样没错』
卿喃喃自语，被如同山间回响般的男声肯定了。
『守护土御门领域的四神，永世不灭』
——土御門家守护神兽　四神
东之守护者，司掌“木”的青龙。
南之守护者，司掌“火”的朱雀。
西之守护者，司掌“金”的白虎。
北之守护者，司掌“水”的玄武。（十字：其实说白了也就区区四象罢了，用空间魔法打乱方位就能自解的，可惜浩介不懂奇门遁甲。233）
难怪身上有着神圣的气息。当然不可能是真正的四神现世，说到底不过是土御门创造出来的“式”罢了。（十字：废话，真·四神在中国大陆呢。）（音符：难道不是在罗根的包子里吗？笑.）
但是，这种能力已经十分破格了。恐怕是因为这篇土地是属于土御门的，并且还是本家用的土地这么个极其限定的地方，并且还必须是土御门的当家才有资格发动吧。
简直就是王牌。土御门最强的战斗力。
事实上，他们确实成功阻止了深渊卿的脚步。
阳晴脸上露出了严肃的表情，瞪着站在另一边的施术者，卿同样也眯起了眼睛。
「您是，老爷子啊……」
「这可真是啊。当家终于登场了啊」
得到了肯定。对方既是土御门家的现任当家，土御门条之助。
『放弃吧，公主。那个式神的极限已经可见了。』
卿转身向背后望去，这次并非是在做帅气的转身。而是浩介原本的那部分「诶？　陽晴酱的式神？　在哪在哪？」如此，绝不承认自己是式神什么的。
『仪式马上就要结束了。数分钟内想要击退四神并突破息壤的守护，这绝不可能的。何必在平添无谓的痛苦呢？』
实际上，大概还剩三分钟。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
「让我默默地看着父亲与家人去死！？这种事情才不可能做到吧！」
『但是，你的母亲能活下来』
「那是……」
就在阳晴与老爷子交谈的时候.......................... 哦呀？　卿似乎是偷偷从怀里取出了什么……
『原本就是藤原先染上了世俗，践踏祖灵的夙愿才是全部的元凶。这是不可原谅的，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不过没有记忆的阳晴，并不知道藤原家和土御门家的争执。
双方所抱有的想法，真相，什么都是。
但是，对方终究是错误的这点不会弄错的。
「那就只把矛对准藤原！释放出妖魔鬼怪，威胁人们的行为是错误的！请你重新考虑！」
『住口！　区区小女孩怎么明白我们的想法——等一下。你这家伙！到底在做什么！』
似乎是卿趁着阳晴与老爷子激烈争执的时候，正在做什么不妙的事。
阳晴“啪”地将视线转向了卿这边，只见在卿的脖子上正插着注射器，一种呈现出大理石色的液体正在被注入，这么看都非常不妙的样子。（十字：这一次卿是被白米削的太厉害，在地球都得打药了……233）
「在做什么？哼！告诉你也无妨。这个是“作弊好伙伴”——呜呜呜噢噢噢噢来——了，超令人————兴奋啊！！」
在说明途中突然开始咿——哈——！！起来的卿。看起来非常的糟糕。
陽晴酱吃惊地大叫了起来。
「啊啊啊， 不可以啊！遠藤大人！！　不能用这种看起来就很危险的药啊！！」
『居然使用药物！？　不、等下，式神用药？　到底怎么回事啊！？』
混乱之下的老爷子也在大喊。就来没有听说过哪种“药”是能对妖魔之类有效的。不，据说某鬼之王也是因酒醉后被消灭的，所以说不好还会起到效果呢……
话说回来，卿现在双眼充满血丝，全身冒出滚滚白烟，他仰着头用一只手把头发往上撩去，并开始~哈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不管怎么看，他都是一个用了“禁忌的药物”，而变得非常嗨的人，当然了，其实卿并非是被追逼而染指违法药物。
「其为无穷的具现，比奈落更为深邃，无法逃脱之黑――」
他一脸认真的表情，一只手向上托举，咏唱着中二芬芳的咒文。（十字：然而这次是正统咒文咏唱，毕竟卿不是月大人，做不到无咏唱。）
「风向……」
『什么，你想干什么！！』
空气变了。风向变了。
以盘旋的泥土结界上空为中心点描绘出缓慢螺旋的风。枝叶和杂草等物一起随风飘动起来，下个瞬间似乎都静止了，开始落向地面，紧接着，又突然一齐向上飘起。
不，正确的说，是被吸了过去。
本来因为篝火和月光而相当明亮的地面上，就如同光被吸走了一样开始稍微变暗了。
滋滋滋这样带点的声音响起。
阳晴发出“哈……”的声音，抬头仰望着。在哪息壤构筑的结界顶端。
在那里，有着一个小小的黑色漩涡状球体——
在那之后，卿慎之又慎的咏唱，终于完成了。
「一旦创造成，万物皆吞没的灾祸之星——“黑天穹”！！」（十字：没错，手搓黑洞来了！）
逐渐巨大的灾祸之星。这是将一切都吞没消灭的重力魔法的奥义，也是卿的王牌。
「咔啊啊啊！？」
『不可能的！？』
阳晴发出的悲鸣声，而从老爷子身上迸发出了动摇。
这也难怪。因为构成结界泥土以惊人的气势被向上吸走，被直径五公尺左右的闪着电火花的黑色球体所吞噬。
就像重力消失了一样，泥土从大地上剥离，升上天空的光景，就像是在开玩笑....。仿佛天地颠倒了一般。
目瞪口呆地抬头看着这件事发生着，至于被吞下之后会发生什么，阳晴和老爷子他们都本能地察觉到了。
换句话说，一旦被那个吞噬，只有彻底消失这个下场。
既没有慈悲，也没有选别。将一切吞噬，带来终结的存在。
绝对不可避的消灭。
那个，对，那个——是比任何妖魔都更为可怕的存在。（十字：在黑洞面前地球都算个屁，那是真正的天道碾压。）
「呶咕呜哦哦哦」
听到了呻吟的声音。因畏惧而颤抖的阳晴这才回过神来，看着紧紧抱住她的卿的侧脸。
这位曾经如此飘飘然的卿，如今已经变成了喷出大量汗水、血管尽数凸出、以及痛苦地咬紧牙关的嘴角。
他在全力以赴，不，是超越极限将注意力集中到一点，这就是阳晴所感受到的。
那是自然。在这个终极的集中力阻碍领域之中，卿发动了重力魔法的奥义。
而且，这其中还有老爷子和大晴他们绝对不能被吸入，只是剥离息壤结界，这种需要细腻至极的控制才能做到。
原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让卿现在能够维持这一极其困难技能的原因，正是刚才注射到自己体内的大理石色的液体。
——作弊好伙伴ＡＳＡＰ！
“送给阿比斯盖特桑的特别的礼物”，这是因猜拳胜利而获得命名资格的某ＳＯＵＳＡＫＡＮ所取名的浩介专用新魔法药。
这是艾蜜莉博士用阿一从其他世界收集而来的素材与之前制造的某古代生物兵器应用药合成后所创造的，除浩介之外的人一旦使用将会被妄想（中二）世界所吞噬再也不能自拔原地飞升的超危险药物。
浩介拥有徐徐渐进地提高规格，行使后不会陷入衰弱状态的名为“深渊卿”这种特殊的“界限突破”。
只需研究出一种在不抹消掉这种优点的前提下，还能让与普通“界限突破”不相上下的“最终·深度”模式下的“深渊卿”缩短那所需一定时间才能抵达“霸溃”等级的药物。
这个作弊伙伴ＡＳＡＰ，说白了，就是将抵达“霸溃”所需的这段时间彻底炸飞的可怕药物。（十字：妈耶，这是加速剂、兴奋剂、起爆剂、经验药剂的合成药剂啊）
当然，这种药剂还是有缺点的，这种形式的“霸溃”只能持续三分钟左右。（十字：卿你怎么不直接变凹凸曼啊）
不过就在当下，三分钟已经足够了。
『四神啊，土御门的当家在此祈愿！！把这片土地上的仇敌给我排除掉！！』
老爷子惨叫着用出了言灵。
四神，响起了前所未有的咆哮声。
老爷子使出了像是忘记要对阳晴手下留情的激烈举措。对方有着自己意料之外的王牌，如今，只要不弄死她就行了。无论如何都要制止眼下的危机。
对那四神每只派出两名分身去应对。目前的状况下因为要维持黑天穹需要大量的控制力与魔力。已经没有多余的资源分给分身体了。
「公主哟，快从我身边离开吧。」
本体已经没有保护阳晴的余力了。只要对黑色祸星的制御稍有松懈，它就会吞噬地上的一切。
所幸，敌人的目标是优先自己这边的，卿正想分裂出第九个分身，将陽晴送往安全区避难。
阳晴感到了窒息。
可以清晰地看到分身们正在拼死战斗着。一号分身舍身挡住了向本体发动的攻击，在此间隙二号分身进行了反击，接着又从二号分身上复活出了一号分身，如此高速进行着重复交替的死亡与复活。
尽管如此，变的像荒神一样狂暴的四神是非常可怕的，渐渐的突破了卿的防线。
卿现在为了保护阳晴只能以自己的身体当做盾牌了，总之只要避开致命伤就不成问题。此时他的脸颊和肩口被树枝化作的长枪划出了伤口，身上也有数处被火焰的羽毛所灼烧。
「公主，快啊」
阳晴近距离注视着连语言都断断续续了依旧还在拼命放出分身的卿。
接着，一拍之后，第九分身焦急地拉起她的手试图将其强行带走，
「我不是什么公主。请叫我阳晴！！」
手被甩开了。她睁大眼睛望向了卿，如同表示自己绝不会离开一般，死死抱住了他。
『公主哟，快从那里走开！吾是不在乎落得四肢不全的下场的！』
「有本事就试试看啊！」
「公主！？」
『什么！？』
卿和老爷子惊愕的声音都重叠在一起了。
于此同时，老爷子从正在被剥落的泥土结界的缝隙中，看到了与卿近在咫尺的阳晴之眼眸，这次反而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双眼眸中，充满了坚强意志的光芒。
「我啊，是绝对不会离开这个人的！想要伤害这个人的话，就连同我一起吧！！」
『为了个式神想干什么』
无视了老爷子的话，陽晴将正说着「公主哟，别再说傻话了……」的卿之脸颊用双手夹住了，两人超近距离的四目相对。
「用我来做挡箭牌！」（十字：我还以为阳晴这是要亲上去呢！233）
望着已有觉悟的少女之瞳，卿一时失去了言语。
的确，老爷子他们可以接受阳晴受了重伤这种程度，但真要是死了就不好办了。如果这边率先以阳晴为盾牌的话，那四神的攻击也不得不受到限制。
话虽如此，但还是想反驳说自己无法容许这样的事情——
「您能为我赌上自己性命。那我就算失去一两根手脚又算得了什么！」（十字：饱了！真的饱了！阿一真该派诺嘉莉跟来的，这么好的场景之后所有人一起鉴赏啊！）
这让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在此期间玄武的能力已经在逐渐的发挥效果，从阳晴这里夺去了水分。这让她声音嘶哑，嘴唇上也出现小小的裂痕。
然而，阳晴的话语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谁都阻止不了。
「尽全力守护我的您，就由我来守护。这样的话，无论怎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我是这么相信的！！」（十字：月大人直呼内行！！真期待两人见面啊。）
或许，这句话，即使失去记忆，无法使用术，也已经是拥有着真正有力量的语言——言灵了吧。
「……真是的，这样的话语还真是令人神魂颠倒啊。」
卿的嘴角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高兴的笑容。
没有了存在意义第九分身消失了。为了尽量减小中弹面积，卿用单膝着地，把阳晴放到了地面上。
然后，
「拜托你了，陽晴」
「嗯，好的！」
对于卿的，或者说浩介的信赖，陽晴在处于这样凄惨状况下却以让人无法想象的灿烂笑容回应着。（十字：攻略度100%！阳晴沦陷！题外话：我猜测到时候酒吞会凭体在阳晴身上，让阳晴变成十六七岁的样子。）
然后，她朝向正面，像是在实践言行一样张开双手，与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看到身形的老爷子他们对峙着。从阳晴的身姿上，确实可以看出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自己就成为抵御攻击的挡箭牌气势。
同时，卿的意识全力集中在“黑天穹”的制御上。实际到底如何并不知道，但就目前这架势来看，似乎就算阳晴真的自己去只身抵挡攻击，当下的卿也不太可能抽得出手去庇护了。
无论怎样激烈的攻击，公主的性命都必须是安全的，这种对卿而言成了无形中的庇护，对于这份来自卿的“信赖”，老爷子他们反而开始动摇了。
嘎啦嘎啦地发出咬牙切齿的声音，老爷子开口怒吼，
『还要多久！？』
『还需，还需一分钟就好』
一个正在拼命对卿施加诅咒的术士回答道。
土之妖魔以无限增值与黑之祸星的引力进行着死斗，但老爷子他们的补给物资都已经被“黑天穹”所吞噬了。
刚开始，守护老爷子他们的土之结界还如同逆流直上的瀑布，事到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他们一伙人的身形已经完全暴露在外。
但是，还有第二层，围绕在天坛周围的最终防卫层，其土质明显是经过了压缩了。而经过出力调整后的“黑天穹”，一时间竟然无法突破……
——离仪式完成还差五十秒
冒着冷汗的老爷子，咧嘴一笑。来得及。我赢了。
（父亲大人）
看到这一幕，阳晴被焦躁所驱使着。思念的父亲的心开始膨胀。
大概是因为这个吧。就在这时，有天启降临在了阳晴上。
这是被称为返祖的天才阴阳师才能有的直觉，是比任何人都信赖其女儿直觉能力的父亲，在勉强之际所留下的一记后手。
阳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
「父亲～～～大人～～～～～！！」
不禁让人怀疑如此娇小身体里到底哪里来这么大的气力，呼唤着自己的父亲。
老爷子他们以，事到如今再怎么呼唤也不会恢复正常了，嘲笑着对阳晴投以轻蔑的视线。
「日本德——比——、要开始了ーーーー哦！！」（十字：估计白米真在玩赛马娘，日本ダービー 都冒出来了。）（音符：CY拯救了世界！！！！！）
那一瞬间，在土之结界中闭目的大晴，他的眼睛“啪！！”地睁开了。
与此同时，他仿佛是不知道土之结界存在一般的大声高呼，
「汝之主于此命令。速速招来！——“马鬼！！”」
女儿的话，一定能亲口说出启动最强自我暗示的口令。
哪怕是被敌人的法术束缚，只要是无意识的话就没问题了，被袭击时勉强给自己施加的那个，现在，发动了。
回应主人的呼唤，“要是我那温柔的女儿受到了欺负，你就像君临天下的暴君那样发动战争吧”以这样的愿望而召唤出的巨大妖马显现了。
虽然感觉周遭的气氛有些令人讨厌，但它依旧发出震动空气的嘶吼声，向着老爷子他们冲了过去。
「不可能！在父亲的法术压制下为何？咕喝啊啊——」
「健比古哟——咿！？　吁吁~，快停下、咕呜啊啊啊啊啊！？」
完全是偷袭。更何况，还在全力抑制卿的突破与全神贯注与仪式的过程中。
自然不可能应付得了吧，坐着的八名精锐被卷入六条腿而被踢散了，想立刻保卫老爷子的健比古更像是被车撞了一般飞了起来，老爷子被咬住了，来回甩动着，上衣都被剥掉了，还被扔了出去。
诅咒当然也就停止了，四神的攻击也停了下来
这真可谓是，致命的破绽啊。
——离仪式完成还剩三十秒
「哈哈哈，真不愧是父女间的配合！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对集中力阻碍得到缓解，又有了召唤分身的余力。分裂出四个分身就地消散开，将其魔力资源充分调配至“黑天穹”之中
凶恶的引力一口气捕捉到所有的泥土，毫无抵抗余地的被吞噬掉了。
吸引消灭的速度，完全地，压倒性地超过了泥土的增殖速度。
结界终于发出“砰”的一声崩溃了。
终于看见了里面的磷光。从地面升起洋洋洒洒的光粒子，天坛上空浮现着的辉煌五芒星。以及模样像幽鬼一般，正在齐声咏唱咒语的藤原一族。
——还剩二十秒
「在稍等一下就好，陽晴！」
「好的。拜托您了，遠藤大人！」
卿放下阳晴冲了出去。
「休想！　献上祭品，招来吧！」
健比古的言灵和高呼声响了起来。
仔细一看，他的一只手臂消失了，喷出了鲜血。在此代价之上，由于技术不成熟，所以还无法控制，但如果是阳晴将要逃离的现在，就得拿出作为最后保险的下一任当家的最强一招了。
「——“土蜘蛛”！！」
招来的东西有着鼎鼎大名。
从天坛前地面上描绘的五芒星中现身的是一只巨大的蜘蛛。
这货周围弥漫着至今为止所有妖魔所无法比拟的瘴气，咆哮声中充满了对人类的敌意与憎恶——
「抱歉呐，吾辈的看家本领可是暗杀！」
熊熊燃烧的小太刀“天帝雷斩一字”，从背后串起，一刀直接刺入脑袋。一拍之后，从土蜘蛛的眼睛、嘴巴、身体各处喷出壮烈的火焰，土蜘蛛发出尖叫声死了。
卿的身影早已经出现在土蜘蛛的背后了。他连看都没看。只是在路过的时候，向背后扔了一把小太刀而已。
说到时间就是伙伴的话，卿自然也是一样。
上之又上规格之外的存在，常人，以及大妖魔的认知也很轻地被颠覆了。健比古，完全错估了对手与自己王牌之间的实力差。
「那么，少女的悲剧也就到此——」
卿，逆手将另一把小太刀“地神鬼哭丸”掷向了天坛中心。
——离仪式完成还剩十五秒
「住手——啊！！」
在老爷子绝望的尖叫声中，那把可以给予土遁系术式破格辅助可能的魔刀，
「闭幕吧」
插在地面上。
接着，天坛下部就像爆炸一样碎散，整个坛面都发生了龟裂，而且，不断隆起的地面像是要温柔地将大晴他们推出去一样滚动着。
光粒散了，五芒星现在——也消失了。
——离仪式完成还剩……五秒。仪式，崩坏。
是以为无法接受现实么，老爷子他们呆呆地站了起来。
四神停止了动作，泥土也完全停滞了。
深渊卿也迎来了极限，分身和“黑天穹”都消失了。
狂暴的风也停了下来，寂静降临了。
之间滚落到天坛外的大晴等人，不管是谁，脸色都很难看，他们发出呻吟声，似乎已经完全从破坏天星大结界的术式中解放了出来，性命已无大碍。
安心地吐出了一口气。
一股因解除最终·深度与作弊伙伴效果后所产生的怠倦感袭来，但卿依旧集中了最后的力量，呵呵地笑了起来。
然后，竭尽全力做出帅气的转身，以及托某兔耳一族的福练习了无数次的最帅纳刀动作，迅速收起太阳镜——
那一瞬间，随着仿佛间歇泉一样巨大的轰鸣声，从背后喷出了泥土。
「啧！？　还没完没了了！」
该不会是脚下这整座山头都是那土之妖魔所化的吧？虽然之前倒是想到了这种讨厌的可能性，但在看到老爷子他们的茫然若失的状态后，自己也有些疏忽大意了。是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抹杀掉浩介这一存在么？
完全恢复到浩-介-这一状态，忍受着心之痛楚与想要挖个地洞钻进去的冲动，望向那覆盖了整篇视野的泥土巨浪，
（来得及么！！）
心中半是祈祷着准备对抗——
「禁！！」
刹那，一道光之波涛迸发了出来。
纯白的，过于纯净而美丽的光。
而那光之波涛，推回了刚才试图吞噬浩介的土之巨浪。
浩介转过头来。
是阳晴。马鬼跟在了她的后面，她以右手食指和中指竖起结成刀印，左手横挥，这是何等优雅的姿态。
从阳晴的左手中撒落的纸片在空中稀稀拉拉的飞舞着。那遭到粉碎人偶状纸片——既是封印着阳晴记忆的依代。
大概之前马鬼袭击老爷子的时候，之所以要把上衣给剥掉，就是为了夺取这东西吧。
也就是说，现在的她。
「远藤大人，衷心地感谢您。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像是摇响的铃铛版可爱的声音依旧。外表看起来也还一样。
但，不是了。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说话的声音中有芯寄宿着，身上带着纯白的光芒，直指前方那毫不动摇的眼神，以及那凛然的站姿是多么的美丽啊。
一瞬间，浩介忘记了言语和背后逼近的敌人。
即便忘记了，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阳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万氣降伏」
蕴含着撕裂意志的言灵，如同晴朗日子里的阳光，笼罩了整个土御门的领域。
在这场合内，不存在任何能够抵抗的东西。
土浪被摧毁，四神被遣还，老爷子等人被束缚住跪了下来——
藤原陽晴。
現代最強的阴阳师，如今，确确实实的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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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稍微往回追溯一些。
在卿和阳晴冲向本家那边的同时，为了拖住敌人，卿的分身也在激战之中。
「库，居然这么难缠！」
用不爽的语气抱怨着的是土御門椿。
截断道路的巨大墙壁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其形状变化成长了好几只脚的软体动物——如果硬要作比喻的话，没错，就像克拉肯模样的土块正在此处大闹着。（十字：克拉肯，传说中的北海巨妖，体型类似章鱼或水母，会袭击船只，有说是大王乌贼的，但都不靠谱。）
比原木还粗壮的土之触手在大气中横扫而过时甚至划开了空气，异或是很猛烈地敲击地面，每次造成的冲击都会使地面颤抖不已。
瞄准的目标自然是在其周围飞舞跳跃的身影，不用说，自然是——
『『『呼哈哈！！　甜（天真）甜（天真）！　甜（天真）的就像是把砂糖倒进没气的可乐中熬煮一般甜（天真）！』』』
『『『呼哈哈！！　与流体金属战斗过而活下来的吾等，没有死角可言！』』』（十字：这让我想起了火子哥的大招……）
『『『呼哈哈！！　就这种程度的话可完全享受不到乐趣——咕嘎！？』』』
这些是卿的分身们。
其数量，为十二个。无论是粉碎、拍烂还是吞噬，只要还留下一个，就又会涌现出新的分身来，简直就像厨房里的黑色蟑螂一样。
不，这么比喻的话是对蟑螂的失礼了，毕竟蟑螂们是沉默不语的，与之相较之下，卿的分身们则是，
『哼，在看哪里呢？』
『哼，那只是残像罢了。』
『哼，想捉住吾还早了十年——咕嘎！？』
如此，总之就是非常米明其妙的话唠，很吵＆很贱。战斗的间隙总要摆出中二的姿势，迅速的调整太阳镜，然后华丽地转身。（音符：没救了）
但是，如果觉得这种搞笑般的行为只是胡闹的话，
『休想从这里通过。之前就说过了吧，“艳丽的崩咒之白色加梅里亚（山茶花）”哟！』（十字：椿，也就是山茶花的意思）
「又、又丢失他的气息了！」
一句话来说就是实力异常。稍不注意就会被近身，一击就能将人击飞这点同样令人心惊胆颤栗。
当前就是如此，他正在不断地以从空中崩落的土块为踏脚石，向身为操纵者的椿发动踢击。
被踢飞的椿召唤巨大的泥土手臂接住了自己。与此同时，又传来对方在说什么深渊流风遁术之类乱七八糟的话，之后竟然真的就飞来了风之炮弹，一下就将泥土聚成的手臂击碎了。
受到冲击让胃中的东西上下翻滚，但依旧强忍着用土在背后创造出了缓冲物。
虽说没受到什么致命打击，但是却被逼退了。从之前开打以来就一直重复着这样的战况。
如果想要强行冲向本家那边的话就一定要打倒对方，然而对方无论倒下多少次只要剩下一人都能再次分裂，并且稍不留神就会从认知范围中消失而受到对方的攻击。形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要是没有阳晴这个标记的话，竟然如此的没有存在感……
不，别种意义上，这本身也是种存在感了……
『哼，想从我等手上逃走是不可能的。“艳丽的崩咒之白色加梅里亚”哟』
「从刚才开始就不能别用奇怪的名字叫我么！」
『姆？　那么，简洁明了的“丰壤白华之加梅里亚”这样更好？』
「给我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简洁明了！！」
真是的，要是不去在意就会丢失他的存在感，可要是去特别注意就会被他那难以言喻的言行搞得心烦意乱，啊啊，够了、够了，真是够了，这货简直是个让人忍不住想骂娘的存在啊。（十字：就这？那你是没见过米蕾迪罢了。严格来说，卿也是米蕾迪的继承者之一，辈分算是月大人的师弟。）
椿的内心似乎已经充满了焦躁。拼命地「我要冷静，要冷静、要冷静嗷！千万不能被拖入到敌人的节奏中去！」如此自我暗示着。
通过操纵泥土来提升高度，从高处俯瞰整个战场来重获平静，姑且还算有些效果。
有些土块的运转与自己的操纵不同。它们如同哪里的前卫艺术一般固定着形状停止了，-------原来是都被冻结住了。当然，这是卿之分身冰遁术的手笔。
在不定形的泥土被凝固成奇怪的雕像展示会般的战场上，清武等十人正与分身们打的起劲。然而并没有看到“大蛇”“大百足”这些式神，怕是已经被干掉了吧。
（在此之上，分身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可见这就是极限了么……）
即使如此，也并不乐观。令人棘手的、预料之外的可不只有眼前的这名青年。
「遠藤桑啊！　大概我啊，留在这只会碍手碍脚，可以逃走么！？」
在怒吼与咒文此起彼伏的战场上，回荡着服部的哭声。
『可以啊！』
「欸！？　真的么！？」
『如果你不怕一个人中了诅咒而沦为人质的话呢！　呼哈哈』
「也是呢！　你身边可是安全圏呢！　我真的要哭出来了哦！」
眉毛垂下，露出要哭出来似的声音与表情的大叔身影，实在是太丢人了。如果只看这些，所有人只会觉得这家伙不过是一个附属品罢了。
但是，他做出的行动却恰恰相反。
「嘿咿，要死了！？」
就算如此怪叫着，可服部的动作却相当厉害。时而如疾风般凌厉，时而有如流水般柔滑。
现在也是，某个武者身姿的式以一招唐竹劈挥下了手中的刀，却被对方以侧身踏出一步，从其腋下穿过，轻松抵达了施术者身边。
「库，区区一个警官罢了！」
看来土御门的阴阳师们并不是单纯的术士，所有人似乎都在修习古武术。
情急之下，术士明白当前已经来不及施术了，便立刻握紧拿着符咒的手化作拳头击出。并且术士拳脚功夫也算是登堂入室的，明眼人都看得出，如果只是学过几招三脚猫功夫的对手，吃下这招可定要落个当场昏死过去的下场了。
但是，
「咕啊！？」
发出惨叫的并非是服部，而是术士男子，自开战以来，就一直是土御门这边的术士在被打倒。
服部就像是被风卷起而飞舞的树叶一样在空中翻滚，面对一击必倒的拳击，以拿枪的右手顺势泄掉对手的拳击，再踏前以左手手掌向上直击对手的下巴。（十字：哟，古流实战太极拳啊）
就这样，术士男子两眼一翻，双腿一软，倒地上不动了。
并且，就在右手架开对方拳头时，更是朝着其他方向连开两枪。（十字：还有枪斗术！？）
两发橡胶弹像是被牵引着一般命中了两名打算远距离狙击服部的咒术师的鸠尾穴（胸腔下方的两肋中间），两名术士应声倒地，翻滚了几圈。
一个人当场昏厥。另一个人因横膈膜痉挛而想要呻吟，却又无法出的声，只能抱着肚在地上抽搐。
『姆，不愧是日本的官憲（xiàn）殿下啊！　最棒啊＆超帅的！！』（十字：官憲：既官吏、官员的意思。卿嘴里奇怪的词语真TM多！）
「完全就是超额劳动啊！这就是日本的缺点！」
互相打趣（？）着用拳头对敲一下的同时，又一个人，被他用精密射击穿过式的缝隙命中背后的施术者，术士昏倒过去。
“砰”的一声过后残弹归零，服部利用挥动手臂时的离心力甩出空弹匣、同时以最小的动作回避了白鸦从上空发动的俯冲攻击，等在注意到时他已经完成重新装填了。
一脚踩住再次袭来的白蛇封住其动作，并且在绝妙的时机旋转身子躲开了白狼的突击。
当然，作为支撑轴那条腿下的白蛇毫无疑问的被踩个稀烂，变回了破破烂烂的纸片。与此同时，再次连开两枪，又有两名术士倒下。
（哼。真是恐怖的男人。简直如同我们的魔王大人变成普通人后，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因为在服部的周围有配置三个分身，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本体共享了。
极其合理的体术，正确无比的射击技术。
劣化版，虽然从其表现上来说不太好听，但服部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卿的想象，这让他不禁想到自己那个鬼畜枪手上司。
不得不给予其与英国某个搞笑特工同等或以上的评价了。也就是说，除去“回归者”这类特殊人物之外，他完全算的上是一流实力者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正在思考这些多余之事的原因，妖魔“牛鬼”做出了不符合其庞大身躯的跳跃，从没反应过来的分身头顶掠过，出现在了服部的面前。
着地时的产生了巨大的爆音与冲击波。服部「！？」地睁大了眼睛。卿则是「啊，糟了」说着飞了出去。
就在“牛鬼”挥舞原木般粗壮的手臂，打出岩石般拳头——那一瞬间，
「可别太小看大叔了啊！」
如此大喊着的服部，竟然舍弃了手枪，抡起双臂，一把抓住了“牛鬼”的手臂，急速转身后身体弯曲前倾。
因为有着巨大的身高差自然是无法背投出去的。所以呢。并非是使出背投，而是使出前空翻的要领，将其卷进去——（十字：这是柔道关节技的一种，要么手被扭断，要么自己跟着飞起来！不过这个体型与膂力差确实有些吹了。）
『哦哦！？　多么完美的一击制胜！』
肌肉发达，身高三公尺的巨打躯体在空中飞舞。粗壮的双脚像开玩笑一样离开了地面，转向了天空。
见到这幅光景，卿不禁称赞其手段高妙，而土御门的术士们则吃惊到下巴都掉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地望着空中。
一拍之后，与“牛鬼”巨体相符巨大冲击声与其本身一起落在了大地上。
这幅景象就像是“以柔克刚”的样本。如果被称为最强怪异杀手的源赖光先生在场的话，一定会为其鼓掌喝彩直呼内行的。（音符：服部真的牛逼，四两拨千斤~）
接着，一个翻滚后压在“牛鬼”厚实胸板上的服部，就这么行云流水一般从腰部发出战术小刀，直刺其眼窝。
这恐怕是因为拼上性命而做出的反射性行动吧，但这种杀意极高的动作足以让在场的土御门们心脏骤停了。（十字：武术本来就是杀戮技术）
原本来说，妖魔之类的东西破坏大脑什么的也没意义，但巧的是这次召唤式神的核——符咒正好就在镶嵌在了脑部，“牛鬼”抽搐几下后就消灭了。
「不、不可能……区区一般人，居然把我的牛鬼……」
召唤主的清武不禁动摇而后退。
『太棒了！　实在是太棒了！　鬼杀之服部哟！』
分身们，各自为其鼓掌欢呼喝彩。
服部露出苍白的脸，用还在颤抖的手粗暴地挠着头发站了起来。然后，
「……遠藤桑。这是你的工作，能负起责任吧.？」
面无表情，虚无的眼眸，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就像是在黑心企业中完成公司指派任务的上班族一样，把语言的矛头指向卿。
服部是真的生气了。而且，很严重。虽然作为大人而言并没有怎么粗暴，但这样反而显得很可怕。
那也没办法的吧。姑且，是一种默契，式神之流已经定好是要由卿来应对的。
“牛鬼”越过分身防线与服部肉搏这件事，确实是卿的失误。在差点被打成肉块的服部看来，想要为这件事斥责卿是很有道理的。现在胃药也全弄丢了，压力也肯定就要界限突破了。
正这么想着，「大人与工作，都不要小看啊……」服部桑如此开口了，
『『『啊，是。非常抱歉』』』
回到原本位置上分身们，谢罪道歉了。（音符：竟然把卿给吓到了？人类的魔王就是服部了。）
浩介捡起地上的手枪，低着头递了过去。服部沉默着收下了，并且快速确认了下有没有发生故障。
在某种奇妙的压迫力之下，就连土御门的术士们也停止了动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没办法的事。
无论怎么说，土御门的术士们，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也都是初次上阵。到目前为止，真正使用咒术与仪式的战斗也是第一次。考虑到几个月前才突然恢复力量，这是理所当然的。
与之相对的，服部即使看起来只是个疲惫的上班族大叔，但恐怕他早就是一个历战精英了。（十字：我差点翻译成历战古龙……233）
至此为止已经倒下的土御门的术士有四十多人，其中过半数都是服部无力化的。
而且，这下连鬼系的妖魔都能打倒，从没出息的样子为之一变，露出了愤怒的样子的话，真的让人不得不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服部出乎意料的实力，试图把他抓起来作为人质来牵制分身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椿把式神“鹫峰山的鬼怪”和“镰鼬”叫了过来，在土块的攻击中追加了火焰旋风与风之刃的波状攻击，牵制住了十二个分身，对还在愣神的术士们大吼到。
「你们在目瞪口呆个什么啊！诅咒绝不能停止哦」
「是！」------ 回过神来清武他们一齐开始施放术式
还活着的式神有“三尾之气狐”“雷兽”“狗神”，以及各种式。他们互相支援着袭击向服部与分身。
「到底，还有多少啊，遠藤桑！」
服部又再次开枪，一边回避着式，一边露出苦涩的表情询问着。残弹已经不多了。
其实到此为止，服部已经接近极限了。
服部基本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表露本心，因此而装出一副轻浮的样子。现在会让人感到可怕，就是精神状态已经到达极限的证据。
其原因当然有肉体上的疲劳，但更重要的是其受到的诅咒也在点点滴滴的积累伤害。
橡胶弹，与分身的牵制导致清武他们的诅咒几乎都被打断了。就算成功发动，分身也会立刻通过接触服部来解除诅咒。
但是，每次仅仅数秒的诅咒，不断积累，同样使得服部疲惫不堪。
另一边，卿这里也是。
『本体已经快到达了！就差一点了！只差一点就能阻止了！』
虽然脸上浮现出无畏的笑容，但他的声音在微微颤抖。不仅如此，分身还一下子消失了十个左右。
不难想象，本体那边已经变得难以在这里留下更多余力了。
「遠藤桑！？」
『没问题！』
虽说是有力地回答了开始动摇的服部，但抑制泥土与椿的人数已经减少了，这也是事实。
可别忘了，这泥土的特性在于无限增殖。
「终于已经到极限么！」
椿开始两手结印。为了不让她再做什么，分身们开始了攻击，然而因为本体那边集中力被严重阻碍的缘故、战力已经减半，连动作也微妙的迟缓起来。
因此，在泥土克拉肯与“鹫峰山的鬼怪”以及“镰鼬”等式神的猛攻阻挡之下，慢了一步，没能阻止术式的完成。
「——息壌　万精増大　地界充満　丰土显现　急々（急）如律令」
在挡住已经有许多破绽的分身之后，“加速土壤生长的术式”已经完成了。
周围一带的地面喷发出了巨量的泥土。那景象简直像是翻天覆地的大瀑布。
『哼，真敢做啊！』
『但是，吾等深渊之中可没有败北二字！』
『『『深淵流極大水遁冰遁混合阵——〝深淵之冰獄〟！！』』』
同样想要用洋文装逼的十二个分身们，为了保护服部而组成了圆阵，完美地以同步动作将小太刀插到地面上。
突然在四面八方产生了激流，在将土块冲成泥浆的同时将其冰封起来。
但是，清武他们的诅咒和式神们的攻击却没有停止，服部的子弹也即将用尽，分身们一体，又一体的被干掉了。
当然了，边上的分身又立刻分裂出了新的分身……
『唔，这个泥土还真是没完没了啊！』
无论怎么说，这个泥土还真是不寻常呢。就像是卿的专利权股票被人抢走后却开始疯涨一般，这明显已经是脱离了妖魔类的能力而接近于神话的水平了。
「远、远藤桑，你不要紧吧？」
『不，已经不行了！』
「啥！？」
『吾辈，原本就不擅长广域歼灭战啊。这是没办法的吧！吾乃暗杀者啊！！』（十字：盗贼系AOE伤害低是事实！233）
不定型之物也不擅长啊！　笑着对一脸愕然的服部说完之后，舍身冲向“雷兽”放出自灭的一击，分身消失了。
马上又有其他分身丢出苦无，结果了“雷兽”……
消失的那个分身，终于不再复活了。
不仅如此，除了只留下一个分身之外，其他的都“噗”地消失了。
「呼呼呼，看样子，我们以及没必要赶去仪式场那边了呢？」
『是啊，没错呢』
哦呀？　分身的样子看起来……
冰遁的维持停止了，霸气正急速流失，分身的周围开始弥漫起迟暮老人的氛围，这让椿他们也一时停止了动作。
并且，似乎确信自己这边已经胜利了吧。
清武嘲笑着咧开嘴唇，椿则优越感满满地站在土块高台上向下俯视。
「哦呀哦呀，已经到了连站立都做不到的程度么？」
『是呢，到极限了啊。我的心』
分身如同力气都被抽走了一般，就地开始了三角坐，不仅如此，
『（抽泣音），我还是赶紧死了算了..』
开始哭起来了。椿他们一时间出现了些动摇，互相交换着视线，那个卿居然普通的在哭欸。
『糟透了糟透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兴奋过头了啊。笑的跟ＭＡＤ模式的南雲一样了啊。好羞耻啊，好想挖个洞钻进去啊。』（十字：MAD模式，就是疯狂状态，参考一方通行的笑脸。这话被南云听到，卿你又得死一次。）
「啊～，那个，遠藤桑？」
『有什么好辛苦的？全都陽晴酱看在眼里了啊。连那样的小孩子都想要为我找个心理医生了啊……呜呜呜，太奇怪了吧？』
「诶，现在的你真的很奇怪哦」
服部用视线扫了一圈在场的术士与式神们后开口，「至少在临终前，让我吃些胃药啊……」如此仰天长叹。看分身的样子，似乎是放弃一切了。
开战当初发生的变化就已经让椿他们很是吃惊了，如今这家伙更如同是跌落人生的深渊一般，「这、这家伙情绪也太不安定了吧？」，反倒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了。
话虽如此，不过椿已经不想再继续和这种很自然地削弱理智值的难以名状的生物交流了。
「……咳哼。仪式已经完成了。是我们胜利了。老老实实投降吧。这样的话至少能保住性命。」
椿说话的声音非常的温柔。如同铃音一般清脆。
但是，本来因败北而心碎的青年，虽然很痛苦，脸上却露出了笑容。接着，
『最新技——“通过让分身陷入黯然神伤来分散本体的心痛”』（十字：好一个坑自己分身的屑深渊。233）
似乎是低语了些什么
啥？就在没听清他在说什么的椿等人想要再次问话之前，分身就“噗”地消失了。
「——万氣降伏」
「什！？」
随着可爱少女的声音，巨大的克拉肯在光芒的笼罩下崩塌了。
即使重新呼唤也没反应了。简直就像是变回了普通的泥土一样。
「老妈！」
清武慌慌张张地飞出白鸦之式，抓住了椿的手腕以便缓解落下的冲击。
这时，声音再次响起了。
「刚才的那台词，我就还给你们吧。」
凛然响彻的声音，使得众人“唰”地转过视线，看到的是被眼神已经死去的浩介，单手抱在怀里的阳晴的身姿。（十字：居然还抱着啊。）
「仪式并没有完成。你们已经失败了。老老实实的投降吧。」
散发出像在黑心公司加班三天三夜的上班族般气氛的浩介默然地将她放到地面上，阳晴的身影堂堂正正地站立在大地上，此刻，土椿等人才真正理解到了事实。
「难道，爷爷他们输掉了么……」
像是在否定现实似的，清武不不不地摇着头。其他的术士们也都睁大了眼睛。
接着，椿也以哑口无言的氛围看着阳晴，然后又看了看仪式场，一拍之后。
「……还没完！　息壌」
再次对泥土进行干涉，挥舞着一只手。又有新的泥土从周围的地面喷出，涌向被土御门完全包围住的服部。
是想把服部当成人质吧。
「不，结束了。——“封灭”！！」
紧紧一句话。只是如此泥土的大蛇就崩散了。现在闪耀着淡淡纯白色光芒的阳晴说出的言语，就是有着如此强大力量的言灵。（音符：要是真被卿收了那卿可惨咯！）
大概是明白这一点吧。哪怕自己不是目标，式神们也被其气势压制的向后倒退了。
「啧。你们呆在那儿做什么！快控制住公主！土御门的宿愿在这里结束就可以了吗！？」
如铃般的声音再次响起。清武他们如如梦初醒，不，反而像是被拉进了梦中一样，眼神浑浊地摆好了架势。
就在阳晴听到这话眯起眼睛之时，服部被浩介以“公主抱”的形式“啪”地闪现到了阳晴身边。似乎是浩介刚才趁着混乱之际去回收服部了。
「遠藤桑，我啊，都要迷上你了哦」（十字：莫非，您也要加入卿的后宫？呕……）
「抱歉，服部桑。现在，我一点开玩笑的心思都没有了啊……」
「说的也是呢，眼神都死掉了啊」
听到这样的对话，阳晴苦笑着，结了个刀印。
「遠藤大人。再坚持一会儿，能请您继续保护我么？」
「虽说当下我的状态如同身心皆死形神俱灭一般，不过还是会努力的」
「我也是消耗殆尽了，不过还是再稍微坚持一下吧。但是，藤原桑，你确实有胜算的吧？」
听到服部的话，阳晴露出一个柔美可爱的微笑
无言的肯定。洋溢着自信。
这一点，之后的“无双模式”就能证明了。（十字：幼女无双！）
在心中默念——天逢，左脚向前踏出一步。
「——咒诅 诸毒药　所欲 害生者  念彼 观音力　还着 于本人！」（音符：此段是咒语）
这是返咒的秘言。浩介与服部至此为止所受到的诅咒尽数解除了，在此之上，如今清武等人正在施加的诅咒也被悉数弹反自己身上。
术士们一下子陷入了因胸口的疼痛发出悲鸣，或是被全身束缚而倒下，又或是浑身各处出现了疼痛。看来自己解开自己施放的诅咒需要一段时间了吧。
仅仅一下就把将近八成的人逼到无法战斗，以清武为首逃过诅咒的人，或者全力防御住的人都露出了颤栗的神情来。
式神使的术士们拼死下达了命令。“鹫峰山的鬼怪”“狗神”“三尾之气狐”，以及“镰鼬”开始急速逼近。
「速战速决，看来不行呢。遠藤桑，拜托你了」
「快给我过来啊，你这混蛋」（十字：这里用的是小孩子语气）
「退化成幼儿可不行啊！？」
「呼呼，那我们也增加同伴吧。——神使有勅　皆狐拱服　急急如律令！」
天内·天冲。右脚向前踏出一步，小心地将左脚对齐，“我等之神使、白狐大人之命令。全部狐之眷属速速服从。”说出了这样的言灵。如此一来，“三尾之气狐”便不能反抗阳晴了。
并且——库哦哦哦！的发出一声咆哮。突然向边上的“鹫峰山的鬼怪”喷出盛大的狐火来袭击。使得鬼怪慌忙进行回避。
“三尾之气狐”原本的召唤主一脸动摇的说道，「控制权居然被夺走了！？」。虽然拼命试图夺回控制权，然而气狐依旧老老实实听从着阳晴的命令，一脸喜悦的样子继续对鬼怪进行着追击。
那么，剩下区区两只式神，浩介与服部也能搞定，不，只需陷入怠倦与心痛状态的浩介一人，已经足够了。
用紧紧互相缠绕的钢丝，构筑起凉席大小的蜘蛛网，一下逮住了镰鼬，接着又一把抓过冲上来肉搏的“狗神”的爪子，一个转身回旋踢将其连同“镰鼬”一起轰飞了。
「连记忆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么……那些没用的东西」
「那就是你的本性吗？从刚才开始，你那粗野的内在流露出来了哦？」
天輔・天禽・天心。合拢的双脚再次从右脚、左脚、右脚一步一步地踩着地面向前。（十字：阳晴这是在步罡踏斗？）
面对阳晴直视的目光，椿像是在逆流而上那样，在召唤泥土浊流的同时，又手结刀印发出怒吼。
巧的是，几乎同时，两边咏唱了相同的真言咒。
「暴恶·大愤怒·破坏·恐怖（ナウマク・サマンダ・バザラ・ダン・カンっ）」（十字：哎哟，平假名梵文再次要了我老命啊！这次是不动明王慈救咒……）
「暴恶·大愤怒·破坏·恐—！（ナウマク・サマンダ・バザラ・ダン・カン！）」
司掌破坏与再生，破邪灭恶，通晓所有的善益，任谁都听说过的神佛——不动明王，向其祈祷以求助力的真言同时发动了。
但其结果，一目了然。
泥土汇聚的浊流被白色的火焰所包围，最终失去了力量，椿以双手紧贴在自己身上的姿势所束缚住了，虽然在不断挣扎。但这个咒术虽然和大晴在国道上对阳晴等人行使的束缚术本质上一样，但由如今的阳晴来使用，其效果则更为强大了。
从椿的嘴里蹦出了「狗屎」这种与其清秀形象不相称的脏话。即使是同样的真言，椿的那句咒词也完全无法生效，可见其等级之差了。
「老妈！　我马上来帮你解咒」
「赶快做啊」
对清武他们显得不耐烦的椿，试图继续挣扎。
「有请·孔雀大明王·菩萨·显圣灵（オン・マユラ・キランデイ・ソワカ）！　金華猫　咒怨病苦　混合皆咒　急急如律令！！」（十字：孔雀大明王菩萨，就是西游记里有的那个。金华猫……我本来还打算吐槽只知道金华火腿的，结果还真就是那个浙江金华的……食用猫妖。真就我国人什么都吃呗。）
阳晴周围起了雾。这散发出不祥气息的水雾包围住了阳晴他们。服部因突然的高烧以及强烈的倦怠感而膝盖酸软无力，浩介则“呜啊~”地漏出苦闷之声（？）——
「有请·乌枢沙摩明王·烧却·秽恶（オン・クロダヤ・ウン・ジャク・ソワカ）」（十字：片假名梵文翻得我都想掐死这些阴阳师了，身披袈裟头顶道冠的就是你们阴阳师了！来，与我问剑一场啊！？）
天柱，迈出左脚再向前一步的同时，阳晴又念出了真言。
那是请求吞噬不净之物将其净化的乌枢沙摩明王帮助的真言。烧却他们身上污秽，并将承载病魔的水气悉数燃烧殆尽的力量。
但是，因此被对面争取到了时间。清武他们成功解咒，再次站了起来的椿，再次召唤出泥土并大声叫喊。
「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公主！」
远处离着还有些距离的山林正在轰鸣着，泥土从那里如同雪崩一样逼近而来。看来此处土御门的山林本身果然已经被泥土所取代了。
为了争取泥土达所需的时间，清武他们发起了最后的猛攻。
「这可糟了。真的是没完没了！」
如同在泛滥的河流前感到绝望的人一般，服部喷出大量的冷汗，果然还是想吃胃药但是却么得吃，只能用手捂住胃。
「陽晴酱！」
浩介转过头看了一下阳晴，提议逃出去吧。
「不，就保持这样。发动术式期间的护卫就拜托您了」
阳晴则丝毫没有动摇。
小小的身体中，有着巨大的气概。就像森林中的泉水一般静谧，同时又能感受到她眼睛中燃烧着的意志，让人无法认为她是只是一个年龄不到十岁的少女。甚至反而让人觉得她是超越了人类的存在，抵达了神圣的领域。
「我知道了。我绝对会保护你的，你放心的去做吧。」
「呼呼，真是非常感谢您呢，遠藤大人。果然，您生为一个人类真是太遗憾了啊。」（十字：噗，双关语么？）（音符：は？又不希望他做个人了。）
「啥！？」
「如果是神魔或神之类的话，就能成为我的式神役鬼了。」
「就因为要把我收作式神就拼命不把我当人了！？」
因为当时应该没有记忆，所以是在无意识的程度上瞄准这点的吧。
真是奇怪。她微笑的样子，总觉得很恐怖哦……
浩介决定不再去看她，而将意识转回迎击迫近而来的式。
以苦无和手里剑迎击蜂拥而至的白鸦，服部则以格斗术与战术小刀阻挡白狗的进攻，绝不让阳晴受到任何妨碍。
「无论你有多么才华横溢，而我的息壤是无限的哦！　反正你也不可能把整座山都毁灭掉！　别再做无意义的抵抗了！」（十字：哈，要不是这次阳晴主场，这座山早就被阳光集束炮消灭了。）（音符：“阿一：那是我没来”）
「能做到的哦」
听到这么干脆利落的回答，椿「欸？」地一脸呆滞。
「天柱——你，身上到凭依着什么呢？」
「你、你在说什么呢，不，比起这个，你刚刚嘴里念叨着的是什么……」
「天任——我啊，凭依这种事也是得意技哟」
「这句话，该不会是！」
面对只把右脚向前踏出一步的阳晴，椿终于注意到了什么，并露出了在动摇的样子。
十分明显的焦躁不安，思考对方到底发动了何种法术……然而，为时已晚。
「天英」
最后的一步。将左脚整齐地合拢在之前伸出的右脚旁边，轻轻踏地。
这时，阳晴先前走过的轨迹上闪烁起纯白的光芒。这些踏足过的脚印闪耀着光芒连成了一条线，组合成了北斗七星的形状，再加上当前阳晴脚下又浮现出了两颗白星。
「三步九跡……禹步么！？」（十字：果然，禹步，道门中一种步罡踏斗的阵法走位。南斗主生，北斗主死。）
此乃“九星反闭”。通过步法来进行仪式的咒术，能给整片场地带来镇静与清净。换句话说，这是将这一带全部化为阳晴圣域的咒术。（十字：九星反闭，奇门遁甲与部分风水堪舆术书中有记载，是给家宅之类范围区域驱邪镇灵用的仪式术法。）
带有仇恨的秽物自不必说，这片土地上一切的诅咒都将会被净化掉，最终成为一种进行神圣的仪式场所。
式被破除，式神——妖魔被强制返还，阴阳师们的诅咒则被彻底否定而化作雾散。
为了召唤尊贵的存在，必要的场地已经准备完成了。
「至此恭敬祈愿」
「快让她停下。别让她降神了！！」
清武等人惊慌地回应着发出悲鸣的椿的命令。
然而，诅咒果然已经无法使用了，依赖的泥土也无法进入以阳晴为中心半径五十米以内的样子。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高喊着冲了上去。打算用武术直接压制。
毫无疑问，
「不会让你们碰到公主一根手指的」
「哦呀？　又出现卿的脸了哦？」
「……」
浩介与服部自然不会容许。论肉搏战的话，这两人是压倒性的强大。
「令众生害怕的宇迦之御魂神亦需畏惧之白啊」（十字：我脑子冒出蜘蛛子说：没错，就是在下蜘蛛子哒！）
纯白之光从阳晴身上溢出。四周充满了清澈到令人畏惧的空气。
「于此祈愿神缘招来，第一之神使，招至吾等血脉之源头」
身缠光芒，一心不乱地召唤尊贵存在的身姿，于其说是阴阳师，不如说更像是神圣的巫女才对吧。
此时，有女子的声音响起。那是耳朵都听到起茧的声音。
「陽晴！　是妈妈哟！　拜托了，快住手吧。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啊」
不仅是浩介和服部，甚至连清武他们都回过头来，对那个声音的主人露出了困惑和惊愕的表情。
椿，掀开了覆盖在脸上的白布。
非常美丽，那是精致且细腻的容貌。浩介不禁低语了一句「大人版的陽晴酱？」，确实他的样貌让人联想到了成熟后的阳晴。
藤原千景，陽晴的母亲，就在那里。
浩介等人惊愕地将视线转向了阳晴。她一定很动摇——
「于此献上自己身躯，将各种祸事、罪恶污秽皆除尽！」
完全没有动摇嘛！　就算敌人的正体是自己母亲，她的眼神和声音都没有丝毫波动！！
千景的脸垮了，并发出啧舌声。与此同时，一族中唯一被允许的、只有陽晴可以的秘仪终于完成了。
「天降招来至此。吾之守护者，无比尊贵的白之圣神、其名为——葛之叶！！」（十字：嚯，那只白狐果然是安倍晴明的老母啊。等下……吹了这么多，不就是阳晴召唤自己的太祖奶奶么！？这和东北跳大神有何区别？）
尖锐的鸣叫声在空气中震动着。
陽晴背后的光华迅速收束起来。光渐渐形成一个球形，最终变为一团光玉。
从光玉中出现了神圣的白狐。
正是在异界带领浩介他们的那只白狐。白狐的眼睛带着温柔光，飞快地捕捉到了阳晴。
之后，白狐身形消散开来再次化作一道光，融入了阳晴体内。
这么说来，就和那个时候一样啊。
陽晴的黑色长发染成了纯白，“啵”地一声长出了狐耳与尾巴，瞳孔闪耀着白银色的光。
然后，
「此手中祝词为高天原之大祝词　饮尽神酒　祓除污秽 归返清净！！」
拍手发出的声音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以阳晴为中心，光的波动层层重叠地蔓延扩散开来。
天上，大地上，森林中的树木上。
纯白涟漪渗透一切，驱除一切的不净之物，平息、回归于自然。
这是没有抵抗余地的，侵蚀了整座山林的泥土像睡着了似的停止了动作，土御门的术士们也无力地跪了下来。
但，那并非是令人苦闷的。反而像是沉浸在清冽的山水灵气之中，陷入浑然忘我的状态。
只有一人，除外。
「啊啊啊啊啊！？」
只有千景，不，她的样子发生动摇，再次变回白布覆脸的椿，此刻正痛苦地捂着胸口挣扎。
不知持续了多久，那奇迹般的神圣光景。
在浩介和服部同样陷入了恍惚中时，光的波浪不知不觉就退去了。
狐耳与尾巴“啵”地从阳晴身上消失了，纯白的头发也变回了黑色。阳晴摇摇晃晃地快要倒下，浩介连忙慌慌张张地靠近支撑住她。
「陽晴酱，不要紧么？」
「呜，不、不要紧。不过有些疲劳罢了……」
脸色稍微有些难看。虽然从呵呵地笑着的表情上看出不是在说谎，可她也终于到极限了。
但是，阳晴作为现代最强的阴阳师的力量已经充分显示了。
简直是无双。其他术士与妖魔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十字：阿一表示，呵，神棍之流，不过尔尔）
服部丝毫没有大意地将视线转移到清武他们身上，似乎没有因混乱而暴动的迹象。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根本动不了。
他松了一口气，与浩介、阳晴交换了个安心的微笑。就在那个时候，
「快啊，息、息壌，回应我，息壌！！」（十字：铁奥，快动啊，铁奥！！233）
响起了歇斯底里的声音。
定睛一看，椿正蹲在地上。她一直在呼唤自己最大最强的王牌——无限之土，然而，却连一小撮的回应都没有了。
「不会吧，怎么会。竟然真的净化了一座山吗？这不可能」
她如同在否定现实一样，继续挣扎着，还想做些什么。那种异常执着的恶意，叫人毛骨悚然。
没有丝毫的胆怯，阳晴毅然决然地走了过去。
她走到椿的面前，轻声念诵着束缚的真言，一把扯下她脸上的白布。
与千景似是而非，那是一张表述为以没有特征为特征最确切不过的女人的脸。
从狠狠瞪着阳晴的眼眸中，能让人感受到愤怒和憎恶，以及没有隐藏好的畏惧。
面对那样的女人，阳晴眯起眼睛，用空灵的声音询问。
「你到底是谁？」
浩介和服部一脸惊讶地看向阳晴。
她不是说过自己是土御門椿么。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土御門椿——」
「那招行不通了哦」
大概是被封住了吧。铃铛响不起来了。
「你绝对不是椿大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要问为什么的话，毕竟椿大人她，在我出生前就已经离世了。」
是这样没错吧，清武桑。被点名的清武瞬间吓了一跳。
「欸，不，老妈……可恶，怎么会……去世了？　确实，可，那边的是……」
就像是被他混乱的模样感染了一般，其他的术士也陷入了动摇之中。
但是，束缚他们心智的咒术，如今已经被阳晴祓除了。
稍微过了一会儿，清武看向那个自称是椿的女人，低声开口道，
「你……是谁？」
在众人都在混乱的情况下，阳晴手结刀印，直指着眼前这个自称是椿的女人。
「再问你一遍。迷惑了土御門一族，让藤原，不，是这个国家陷入混乱之中的女性哟，你到底是谁？」
作假、胡说、沉默，皆不被允许。
印在寄宿着坚定意志的少女眼中的是，那神秘女子在一拍之后，如同发出嘲笑般裂开的嘴唇.........。


◎011深淵卿第三章 大姐头，参上！
——你到底是谁。
土御门椿已是故之人，阳晴以找回的记忆为基础，向众人阐明了真相。
被打倒在地的、或是刚从昏厥中醒来的土御门家之人，都陷入了惊愕之中。
特别是，作为儿子的清武，居然把不认识的女人称作了母亲而感到不寒而栗。
像是在嘲笑这些蠢货似的，被称为土御门椿的女人一脸嫌弃地歪起了嘴角。（十字：请参考歪嘴龙王的表情233）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可是不折不扣的土御门椿哟？」
「别开玩笑了！」
对于这个女人的自说自话，清武实在忍无可忍，声音变得粗暴起来。
「老妈她确实已经死了。因病去世了，就在我八岁的时候！」
「太过分了啊，清武。你连妈妈都不认识了么？」
「你这家伙！！说起来长相也完全不一样吧！你的出现也是……对，对了！就在两个月之前！」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我伪装成了已经过世。脸也做了整形手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欺骗土御门家的真正敌人」
「真、真正的敌人？」
「嗯。耗费我十多年时间，现在终于能回来了」
在意识中回响起“叮”的一声铃铛音。清武和土御门术士们的脸上又开始略显困惑感了。
「好好听着！　我是——」
如何如何有一系列阴谋包围着土御门一族，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怎样怎样的必要性。女人正打算如此开口。
但是，从她那不加掩饰的轻浮表情上来看，所说的一切大概十有八九都是谎言吧。
因此。
「已经够了」
冰冷的声音，将无聊的闹剧一刀两断。
接着「——“封缚”」一声放出了言灵，女人立刻「呜咕！？」一下发出喘息的声音，并自己把手向后翻转，僵直住了。就这样倒在了地上。
因为没法用手支撑，就这么直挺挺地用下巴着地的姿势倒下去的样子，看起来也挺可怜的。
清武等人转过视线望去，只见得阳晴此刻的表情如极寒之地的寒冰一样---冷若冰霜。
大部分的男人，包括浩介在内都「嘿咿」地不由自主打了个冷颤。但不知为何，还有一些则是，「御姬大人……真是太棒了……」一脸红晕并且眼神迷离地望着她……（音符：？？？你们不对劲？）
他们一定是那种会对少女的蔑视和践踏表示压倒性感谢的绅士吧，之后再去对他们下诅咒好了。
「你是什么人，有何目的。我大致上已经推测出来了。」
「真、真的么！？　啊、不，请、请问是真的么？　御姬大人」
清武不由自主地身体向前倾，但当他与阳晴的目光接触时，他立刻变成了一脸糟糕的神色，连忙改变自己的措辞。
其他的术士们也一样。看到了“御姬大人”凛然的言行，凡是稍微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的人，马上就会因为对阳晴与藤原家的罪恶感所折磨而垂下脸去。
这时，又增加进来了一个弥漫着歉意的颤抖声音。
「那些话，也能让我听一下么？　公主大人」
「爷爷！」
回头一看，在那里的是右手临时用布条包扎吊挂着的老爷子。被马鬼袭击的时候右臂好像骨折了。身上也是遍体鳞伤，他那老迈的身体似乎是在强撑着。
支撑着这种状态的老爷子前来的则是大晴。可论当前衰弱程度来说，他比老爷子更严重，实际上，他的脸色几乎与死人无异了……
「父亲大人！　为何还要行动啊」
「女儿明明去战斗了，自己总不能只是默默地目送她去吧。不过，看来已经都结束了啊」
凛冽的气氛如雾般散开，一位父亲满脸担心地望着自己女儿的阳晴，大晴苦笑着解释。也就是说，他似乎是因为担心女儿才勉强自己赶来的。老爷子只算是搭了个便车来的吧。
「爷爷、父亲！？」
清武想起了没见到身影的父亲大喊起来。
「别担心。虽然不是马上就能动的状态，但生命并无大碍。土御门也好，藤原也罢。」
看着心情已经恢复到平静氛围的老老爷子，清武他们一齐安心地叹了口气。
望着这一切的大晴，缓缓离开老爷子，摇摇晃晃地走到阳晴身边，用像是能包住脑袋似的大手抚摸起她的头发。
「让你一个人寂寞了吧？　很幸苦吧？　父亲这么不中用真是抱歉啊。」
「父亲大人……」
「但是，不愧是我的女儿。如此的事态都能漂亮地处理好……救了我们真是很感谢你了，陽晴。你是我的骄傲啊。」
「……呜」
阳晴的泪水在眼眶中打着转，几乎就要忍不住要跳入父亲怀里了。
但是，阳晴抑止住了身为女儿的自己。像是要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一般，轻轻用袖子擦去了泪珠。
大晴稍感惊讶之后，眉毛垂成八字。
那是这个岁数的少女应该拥有的自制力的流露，让人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到了一丝寂寞。
从想撒娇的女孩转换成最强的阴阳师少女的阳晴，微微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容。
「不，父亲大人。我并非是一个人。一直，都在被人守护着。」
说这话时她投来的视线，其中寄宿者最大的信赖，这下反倒是让两个男人都吓了一跳。
浩介，感受到了少女视线中不该有的热量。大晴，作为父亲的本能让他进入了战斗状态。
「是、是这样啊。那就以藤原之名表示谢意好了。但是——」
「远藤大人您才是，我们大家的恩人啊。没有这一位的话，我一定已经……」
「是、是么。总之啊，陽晴。和我说话的时候，还请好好看着我的眼睛啊。那啥，不要去盯着他看啊。
[这位父亲大人，您对我投以炙热的眼神是闹哪样啊——」
「我们之间有很多话需要好好谈一谈呢。不过，首先得把剩下的杂事处理掉才行。」（十字：这句是阳晴说的）
「不不，不用那么着急。我务必要详细了解下他的出身，经历过什么——」（十字：这句是大晴说的）
父亲大人以要听我的话这样的视线望向女儿，然而却被女儿无视了。
「老爷子」
「欸，我、我在呢，公主大人」
老爷子的视线以惊人的气势在阳晴与大晴之间来回穿梭。
被女儿无视的大晴突然像恐怖片里放的一样转动过头来，怀着感谢、悲伤和愤怒的复杂眼神向浩介望去。「你，和我女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呐，到底发生过什么？　你们亲近的有些超乎寻常啊！？」如此询问着。
当然了，浩介迅速别过头去，看向了一边的服部。而服部则吃了一口空气胃药，装作事不关己的态度。
把这些破坏严肃的男人们置之不理，阳晴转身对老爷子说道，
「事到如今明白了吧，藤原与土御门都被共同的敌人盯上了。」
「呜，嗯姆」
现在必须重新振作精神才行啊，说着老爷子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气氛为之一变。
「也就是说，大家都中了那个女人的咒术了么……」
真是难堪啊。老爷子咬牙切齿。
「的确，我是有想要保护日渐衰败的土御门之名的心思……」
「可这份心思被歪曲、增幅、利用了吧」
「……即便如此，竟然执行了那样可怕的计划……而且，还对真正主家的公主大人做出了那样不敬的行为……都让我不知道要怎么道歉才好了。作为土御门条之助，我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惩罚！」
老爷子像是膝盖失去了力气似的跪了下去。对于那样的土下座的老爷子，陽晴摇了摇头。
「藤原和土御门的事，全部结束后两家商量就好了。老爷子，至于现在，不，正因为是现在，才是需要我们合力对抗那个贬低我们的敌意的时候，不是吗？」
「……没错。一切谨遵公主大人的意志。」
如同看着耀眼之物般，老爷子望向了阳晴。
穿着优雅的和服的少女和跪在地上的穿着裙裤的老人的光景，简直就像是跨越时代看见了哪里的公主与家臣之间的互动一样。
阳晴又将视线转向清武他们，他们同样也一起低下了头。
看着这幅光景，浩介小声地询问正紧紧压迫而来的大晴。
「那个，真可以吗？藤原家的家主不是您吗……」
「哼。如果身为藤原家的男人认为能胜过家中女性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十字：这么卑微？！男人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233）
「竟，竟然能如此光明正大的说出妻管严这种话……」
「遠藤桑，所谓父亲呢，就是这样的啊。家长什么的，徒有虚名罢了。」（十字：你也是？！）
「服部桑！？」
这又是一个让人非常在意服部家内情的发言呢。
陽晴依旧无视着那几个男人，仿佛是在跟着土御门的人们一样的氛围中，靠近了那个正在试图解开咒缚的女人。
对方即使转移了视线，也没有转移注意力。倒不如说，为了之后进行的术式，故意在拖时间。
「依凭之物哟，我会将其剥下来。请放心好了。因为灵力已经缓缓渗入了，所以绝不会伤到你性命的。」
竟然，非常自然地说出了非常可怕的事，女人只能发出「嗯嗯——」的声音，脸色发白地挣扎着，
「――緒余怨敵　皆悉摧滅！」
使出的言灵让空气都为之震动。陽晴那不可撼动的力量化为一道白光击中了地上的女人。
接着，从女人那里传来了「嘎呀啊」这种不象是人的，不，显然是属于野兽的悲鸣。
女人在剧痛中喘息着，身体像弓一样弯曲。从俯卧状态变成虾曲状态。一拍之后，从她的胸口的中心部渗出了什么东西。
「哦哦？　猫？」
「有两条尾巴。是猫又没错吧？」
「姆，那个是……」
浩介与服部，还有大晴，在对那白色团块保持警戒的同时又显得饶有兴趣。
那东西，是一只金眼二尾的白猫。大小也和普通猫没什么两样。然而，其身上却带着一股病态和可怕的气息。
那就是，阳晴所看破的，女人身上的“凭依之物”没错了。
被阳晴的言灵击中后，它正闷闷不乐地蹲在地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强行拽出来的关系，女人还在痛苦地喘着气，但她的眼神却异乎寻常地锐利，此刻正瞪着阳晴。
妖魔的依凭，因为是她自愿接受的，所以非常强大，强行将其拆分的话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如果不是阳晴有这种罕见的本领的话，应该会丧命吧。（音符：比博燃嗷。）
就算是阳晴，这种剥离的痛苦应该也是非比寻常的，尽管如此，女人瞪着阳晴的气势依旧不减，这也是不寻常的事。
阳晴、大晴、老爷子他们，以及浩介和服部也确信这个女人身上背负着比私利私欲更大的东西，所以她的意志才会如此坚定。
阳晴并没有被锐利的目光所动，她仔细地观察着白猫，「果然」说着点了点头。
「确实，在念水气咒文的时候，你是这样称呼所命令的对象的吧？　“金华猫”对吧？」
——金華猫　咒怨病苦　混合皆咒　急急如律令
所谓的急急如律令，就是“如同是律令一般快速执行”的命令形式。当然了，如果没有把命令内容与命令对象以最低程度编入说出口的话语中，那就没有意义了。（十字：这里说一下，道教的敕令道术是以三清祖师的名义发下的，相当于钦差大臣代天子巡狩，所以可以命令三清祖师以下的天兵天将做事。这和请神降真系道术完全是一个相反。但可笑的是，在老庄学说的根本思想中，这些都不算是“道”。）
在那场战斗中，阳晴并没有听漏这个女人所命令的对象的名字。
浩介看了眼沉默地盯着阳晴的女人，不解地问。
「黄金的猫？　像黄金的也只有它的瞳色啊……」（十字：日语中“金华”与“金货”既黄金发音一样。）
「不是哦，遠藤大人。是写成黄金的金与华丽的华才对。」
「金华的猫？」
「是的。金华是一个地名。」（十字：浙江省金华县，火腿最出名。离我这儿不算远，才330公里。）
「哦哆，这东西难道……」
服部一脸为难地挠着头。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大晴似乎也一样。察觉到敌人的真实身份，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险峻起来。（十字：对方用“息壤”的时候就该注意到了吧？再怎么说“息壤”可是大禹治水中他爹偷帝尧的神器啊，再怎么说也不会流落日本的啊。）
——妖魔　金華猫
中国浙江省名为金华的地方流传的猫之妖。家猫吸收了“月之精”，拥有仅仅三年就能转化为传说中罕见的妖魔，以变幻自如的能力迷惑他人，用混合了尿液的水使人衰弱而死。（十字：其实就是家猫拜月炼形所成，其实没那么罕见……毕竟传说里那玩意儿可是用来吃的啊！233）
「不管是让土御门的各位误认为自己是已故的椿大人，还是变成了我的母亲的样子，都是借助了凭依的金华猫之力量吧。」
说话间，将皆为刀印的手指放置唇边轻轻念道一声「——“灭”」后放下，女子的袖口闪烁了下，一个小小的铃铛滚落出来。
「铃声和言灵一起并用的强力的暗示。绘有五芒星的白色蒙面也是咒物的一种吧。几重术式并用，土御门就被其掌握住了。」（十字：哈，土御门这是有多菜啊，大陆随便一个不入流的妖修都能肆意操纵了，那来的若是羽化或登仙的大能，就该上演日本沉没了是吧？233）
这句话，或许是阳晴对他们的慰藉吧。
如果是几百年前的话也就罢了，被人类的术士袭击，并不是现代阴阳师们会警惕的事情。
所谓的“和平呆子”也就是这样了，毕竟他们只是继承了传统和知识，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这种安慰，正因为是安慰，反到让老爷子等人的内心受到了额外伤害，每个人都露出了羞愧的表情。
大晴像是要改变沉重的空气似的开口说话道，
「也就是说，阳晴。这个女人是从大陆来的术士？」
「哈，我看起来像日本人以外的什么人吗？语言上有口音？大小姐也有搞错的时候呢？」（十字：这种时候快说自己是韩国人啊！233）
像是嘲讽对方是小笨蛋一般用鼻子嗤笑了一声。
真是让人气愤的态度，但她说的话却没有错。因为不管怎么看她都是日本人，也感觉不到口音问题。
「我承认。我的确不是土御门椿。是在野的术士。毕竟祖先并不像土御门那样出色的天才呢。」
所以是，她自己想要血统和家世，并利用它来侵占日本政府。女人如此自白的说着，然而陽晴却摇了摇头。
「我说过，这种话已经够了吧。查一下你的国籍和家谱就知道了。」
说着阳晴看向了边上的服部，对此服部点了点头。
「话说回来，这本来就和你的国籍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你存在本身，就已经和那个国家有着很深的联系了。」
「哼。就算把作为式神的金华猫当成证据那也太短路了。没什么，明明是去当地随便抓一只来的而已。」（十字：请记得交进出口税。）
「那“息壤”也是咯？」（十字：哦，注意到了啊。）
「……」
对于这个问题，女人沉默了下来。
「不可能吧？毕竟这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人为转化的金华猫可是不同的。」
这时，浩介畏畏缩缩地举起手来。
「那个，抱歉啊，陽晴酱。那个“息壤”？　在战斗中也听到过好几回这称呼，我想大概指的是那块泥土的事吧。」
浩介似乎因为跟不上话题而感到了困扰。实际上，除了大晴和老爷子以外的人也是一样的懵逼表情。
看来，如果不是很深入地学习相关知识的话，就连阴阳师家族里的人也不知道呢。（十字：欸？这些不是基本知识么？？）
「是的，远藤大人。就是关于那块泥土的事。中国神话中出现的土之妖怪……。不，与其说是妖怪，不如说是神具，或者说是神秘本身才对呢？」（十字：就我个人理解所谓的“息壤”是某种自我增值型纳米机械吧。）
「神秘本身？」
「这是公元前两千多年之前的传说中出现的存在，我也不清楚详细情况。但是，据传说它能筑起高墙堵住了蹂躏地面数十年这种程度的大洪水。」（十字：不，实际上，鲧用息壤堵水是失败了的，所以才有大禹的名言：堵不如疏。）
「啊，啊啊。就是那个增值力……」
「是的。息壤，是当时的帝之所有物，同时也被认为是至宝而不是妖怪。」（十字：当时息壤是帝尧的所有物，不是鲧或禹的。）
也就是说，大晴和老爷子接着阳晴的说明继续说道。
「像这样的传说中的，隐藏着神域之力量的存在，是不可能落入在野术士之手的。」
「应该是被严格保管了吧。连绵不断，悄无声息地。」
必然，那种存在一定是保存在那个国家中最古老且正统的家系中，或者是国家本身在保管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落在个人手中，或是其他国家手中才对。（十字：呵，我身为夏禹裔姒姓X氏的直系后代，表示族谱上压根就没提过那玩意儿……233）
这时候，服部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她蹲在女人面前，调整着视线的高度。
「最近呢，没有受到邀请就进来的别国客人真多啊，大叔们呢，已经够辛苦了哦。」
平静的笑容和声音反而显得可怕。在画出平缓弧线的，看起来很柔和的眼睛深处，可以看到闪烁着蛇一般的眼神。
浩介想起来了。被邀请前往庇护所的时候，服部提起过现在政府内部一部分和其他国家的动向很可疑。
难道说，这一起土御门家的案件，竟然会与突然开始引起骚动起来的政府内部以及其他诸国的动向有关吗？
女人没有回应。低下头去，不与服部对视。之前那种挑衅的眼光就像谎言一样。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国家的人？还是不怎么友好的民间组织的人？」（十字：应该不是国家的人，我国特工被俘，确认无法自救或被救的第一时间就服毒自尽不留活口了。）
完全进入审讯模式的服部，故意拿出了一把刀来给人看。
大晴与老爷子他们有些被吓到了。
但是，从服部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事态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如果只是神秘组织的术者的话，说到底他也是与地球幻想风存在相关的人，所以并没有那么吃惊。如果再出现什么麻烦的组织，大不了只要去对魔王一家土下座请求协助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对方是别的国家的工作人员的话呢？
其所属的部队，或者说政府的部署，同样是有术士构成的呢？
就在几个月前，阴阳师们的力量复活了，那么，为什么就能说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呢。（十字：那中国岂不是元婴满街走，金丹不如狗了？233）
如果这个推测对了的话，那么事态就是最坏的了。
既然是一个国家，为了本国利益而增加可选择手段这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如果拥有了超自然这种绝对无法用科学去证明的武器，不将其用于国家利益，反而是难以宽恕的玩忽职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
而且，对于毫不犹豫会被使用的不可视力量，日本是毫无防备的。毕竟阴阳寮这个对应组织已经在很久以前就被废弃了。（十字：这个又不光日本，任何一个以唯物主义为主导的国家第一时间都是懵逼的吧？）
又或者，是像引起第二次回归者骚动的那些“忘记性大的政府人员”以及土御门家那样。
「能回答我了吗」
「——咳」
作为国家之犬的服部，毫不犹豫地挥舞着小刀。将其刺入了女人的大腿。
从女人紧咬牙关的缝隙中发出痛苦的声音。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服部看着她忍耐的样子，越发眯起了眼睛。
「请等一下，服部大人！」
「哦哆，对不起呢。这对大小姐而言刺激过大了吗？但是，这也是我的工作呢，并且，事态可能很窘迫啊。还请您原谅。」
言外之意「别来打扰我」，然而，阳晴没有退缩。
这次她抓住了正打算削掉对方耳朵的服部的手，加以制止。
接着，就在服部对浩介投以“把她带离这远一点”的视线前，
「您忘记了么？　遠藤大人，他有更有效果的讯问手段啊！」
「啊，没错啊！」
「那、那个东西啊……」
不必多说。有了之前用“成为村民吧”的那个例子。浩介露出了非常微妙的表情。
大晴与老爷子歪头不解中，服部也有察觉到是自己过分焦急了。
「我刚才那么做，实在是太蠢了啊。」
「不。我才是，要是早点指出这一点就好了……」
「那为什么……啊啊！　为了泄愤么，看到她被刺了一刀心里才舒服！」
「这是误会啊！　服部大人，您心里到底是怎么看待我的啊！」（十字：当然是与年龄外貌不符的腹黑幼女咯！）
看来，晚一步指出理由似乎是另有缘由。
「我只是……无意识地偏离了选择项而已」
要说为什么。
「之前那种、那种的“正义”实在太惨不忍睹了！」
说罢阳晴“哇”地用手覆盖住了面孔。
总而言之，大晴与老爷子不明就里，开始担心起阳晴的脑袋。这句日语说的很不正常，这是没办法的事。然而那样的事实，还是没办法的事。
「那、那个公主大人？　正义到底是……」
老爷子困惑地问道。
阳晴将怜悯的视线投向老爷子。接着是清武。
然后，悲伤地说道，
「大賀大人他，已经不在了……他“正义”了」
「「完全听不明白！」」
毕竟，那个“正义先生”的本名叫做土御门大贺，也是老爷子的孙子，也就是清武的堂兄。是个性格直率，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好青年。不，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依旧完全没有丝毫扭曲，还是笔直的。
「遠藤大人……她似乎接受过什么训练的样子。就算是我想找出真相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这是不得已了。还是给她“正义”一下吧。」
「把“正义”当动词，还没完了？」
浩介一边吐槽着，一边为了强迫招供，而拿出了“赌上村民的骄傲”。
服部立刻站起来，让出了地方。
但是，浩介注意到女人的肩膀在颤抖。明明之前她是那样挑衅来着，现在正趴着脸朝下，所以不知道她是怎样的表情。
原本还以为是听到展现出超常力量的浩介会做些什么，而感到很害怕来着。不过，似乎并不是这样。
「呼、呼呼……」
「有什么好笑的？」
惊讶之事，就发生在浩介询问之后。
阳晴和大晴同时，突然啪地朝着屋子的方向回头望去
「有什么在那！！」
「馬鬼战败了——不，是被归还了！？」
说完这句之后，一道光之柱冲天而起。这是从住宅对面有仪式场的地方发射的。而且，在那一瞬间，如血管般不规则的光之线在浩介他们的脚下四散疾走而去。
「啊哈哈，配合着我争取时间真是感谢你了呢。」
女人呵呵笑着抬起了头，脸上满是喜悦之情。
「失误了！居然有擅长隐秘行动的伙伴在么！！」
浩介的判断只是一瞬间。鞭笞着被倦怠感折磨而反应迟钝的身体，以挖去地面的气势转身奔去。抛下正在呼唤的阳晴他们，全速返回仪式场。
（在给大晴桑他们做完应急处理之后，为了以防万一，我都做过伏兵调查了……可恶。连陽晴酱的直觉都没能发现么，竟然还藏了这么一张不得了的鬼牌啊。）
大晴为了以防万一而留在护卫身边的强大马鬼，恐怕是在初击决杀的奇袭下退场的，以此可以推测出伏兵的隐秘行动能力之高。
虽说不打算自满得意。但，自己作为斥候角色的本领还是相当自负的，如今却不得不为这样的错误而感到自责。
为了挽回而继续鞭笞着吱吱作响的身体赶过去，瞬间穿过森林，冲进宅邸用地之内。此时，从宅邸的后院方向传来焦躁的怒吼声。
「坚持住。死守藤原一族！」
这是之前失去了一只手臂的土御门下一任当家——健比古的声音。
浩介跳上屋顶确认了一下情况，在那看到了壮烈的景象。
脸色苍白的像死人一样的健比古，用仅剩下的一只手结成刀印，在他的手指上夹着咒符，正拼命地咏唱着维持结界的真言。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某种不可视的压力，似乎能听到结界发出了咔咔作响的声音，就在这种情况下，土御门的四名术士也同样拼命地维持住结界，守护着围绕在其中心尚且无法动弹的藤原一族。
对，术士还剩四个。其余四个去了哪里，用不着思考了。
「啊啊啊啊」
从耸立的光柱那边响起了一声悲鸣。仔细一看，是土御门的一个术士，就像是被泥土化成的触手拉住了一样，消失在光柱中——准确地说，就是消失在光柱中心的那个闪亮洞穴中。
就连发出居然还残存着能动的泥土这样的惊愕时间都没有，浩介冲了出去。
去制止袭击他们的人。
去到那个站在喷出的光柱前面，身穿黑衣的男人背后。
沉默无言，瞬间出手。隐身全开，斩首的一击。不去考虑是否要为了获取情报而留下活口的事。浩介的迄今为止的战斗经验告诉他，眼前的这个人必须杀死。
经过磨练的杀意之刃，确确实实，在男人反应过来之前就斩下了首级。
然而，
「啧，你这家伙！」
手上传来的感觉并非是撕裂血肉的触感，而更像是耕作土地时的钝感，飞溅出来的也不仅有血沫，大半反倒是土屑。
（息壌凭依之身么！？）
浩介的推测相当准确。
息壤真正的主人，就是眼前这个黑衣男人。大概正是因为体内融入了息壤，所以在凭依状态下才能长时间潜伏在地下吧。因此，在离开了禁闭现场后，靠近宅邸的这段时间里，泥土的效力才会逐渐加强吧。
但是，阳晴“净化的威力”恐怕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吧。
当时随着息壤的濒临死亡，气息自然也变小了，并且还身处地下，所以才没有被浩介和阳晴的探知所找到。
第二次的“逐山净化”无疑是致命伤。他的脸上浮现着明显的死相。
但是，正因为如此，浩介看到男人的眼睛时，让他后背汗毛倒竖。
「肩负使命的死士么，开什么玩笑啊！！」
为了消除不断膨胀的令人讨厌的预感，浩介试图使出冰遁术进行封杀——然而死士果然还是很棘手。
这种“凭依”并不简单。自从男人做好牺牲觉悟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自动堕入了应该被称之为“同化”的状态。（十字：和普通“凭依”不同，这是一种完全混杂的半人半妖状态）
就和当时在国道上战斗的大晴之依代一样，他的身体逐渐开始崩溃了。
就在在冰结之处空无一物，浩介以为已经完事了的时候，
「——有请·大威德·明王·破瘴消业·显圣灵（オン・シュチリ・キャラロハ・ウンケン・ソワカ）」
从别处重生出来的男人口中，说出了大威徳明王的咒杀真言。
目标是健比古。只要作为结界中枢的他吐血倒下，结界就会一口气弱化下去，下一瞬间就被彻底粉碎了。
由于结界崩坏造成的灵能冲击，土御门的术士们一齐跪下了。
瞬间，泥土的触手抓住了藤原一族，将其拉进光之洞穴中。
「休想得逞！！」
浩介强忍着灵魂摩擦般的感觉，分裂出三个分身。
试图用土遁和冰遁将息壤瓦解或冰封处理，无奈对方其量太过庞大。
而且，
「一切都是为了祖国」
从男人身上爆炸般喷出了一股乌黑的瘴气。
「这次又怎么了！？」
男人从几乎已经都变成泥土的肚子里，取出了贴着好几张咒符的咒物。
有几个咒符已经被剥掉了，大概是浩介的错觉吧，隐约间看到有九条尾巴微微摇晃的景象。瘴气环绕的此物散发出无比可怕的气息，这浩介的脖子一下子发出了灼热的剧痛。（十字：基本可以肯定是杀生石了。）
拜其所赐，没能及时阻止八个藤原一族的人被泥土触手拖走的命运。
「畜生啊！！」
男子翻身自己跳进光之洞穴，而八个藤原一族的人同样是尖叫着被拖入其中，对此，浩介也只能骂骂咧咧地跟着跳进洞穴了。
而这幅光景，
「遠藤大人啊！！！」（十字：族人哪有男人重要啊？233）
刚好被终于追上来的陽晴所目击到了。
大晴、老爷子、土御门的术士们都一起赶来了。那个女人则是在被清武束缚的状态下嗤笑着。
就在陽晴放声痛哭，脸上恢复血色大晴与老爷子正迅速向土御门的术士们发出指示之时，从那个浩介他们进入的光之洞穴中——
「嗯呜嘎哦哦啊啊！！」
似乎没事。
原来是浩介在跳入洞穴之前，用绑着钢丝的苦无插入地面，成为了一道安全绳。
连接苦无的钢丝缠绕在他的右臂上，而左臂上正吊着同样用钢丝紧紧缠住了藤原一族的人，此刻众人正仿佛一串珠子在风中晃动着。
纵使浩介拥有超人类级的力量，可对于当前处在疲惫状态的他来说，八个人的重量无异于是在进行一场拷问。钢丝已经割裂了他的皮肉，血液啪嗒啪嗒的滴落下去。
光子洞穴的底部深不可见。
但是，能感受到那里并不寻常。
即便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浩介依然能够明白，那是一条河。（十字：灵脉、黄泉、魂之大河，必是这玩意儿了。）
那是生命之光的奔流。亦是人智所不及的洪流。被其吞噬的话，任何人都会失去“个体”的自我，成为流向无尽的“全部”。
稍往下看去，简直就像是要被吸入进去一样。甚至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交给这股洪流的想法。
就在有这种下意识的危险思考之时，
『要妨碍我到什么程度啊』
这话原本用的是别国的言语。通过“语言理解”可以明白，这是大陆那边的语言。（十字：大陆方言？奇怪了，方言骂人哪有那么文雅的？骂人不以“狗日的”开头能叫方言么？！）
没错，黑衣男人正用泥土的触手紧紧扯住最下面的藤原家的男子。
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一定，要带走至少一个藤原家的休息血脉来达成目的。他的眼神中透露着如此的疯狂。
「你丫的，放手啊！要下去你一个人下去好了！」
浩介说着从“宝物库”中召唤出苦无利用重力向下飞去，果然，击中对方时只会溅射出泥土，无法造成有效的伤害。
此外，
「不、不行。那家伙、那家伙拿着的那东西……咕呃，绝不能落到龙脉中去，绝对不行！」
离浩介最近的那个青年，一副喘不过气来的样子断断续续地诉说着。
「就眼下着状况，你还说这个有啥用啊！」
就在说这话的时候，黑衣男人也使出了最后一招。
由异国的语言编织而成的咒语。男人的眼球突然弹了出来，消失了。大量的血和泥土一起从嘴里冒出，果然同样消失了。
就像是把自己作为祭品了一样。
如此一来，封住那个咒物的咒符就全部解开了，完全可视化的九条尾巴出现在了男人的周围。
同时，另一个咒物也从男人泥土构成的身体中冒了出来。
同样的，符咒已经悉数解开，现形而出是角。爆发出一股强烈又可怕的黑色瘴气，正侵蚀着藤原家众人的意识。
除此之外，地面上也传来了激烈的咆哮声。
通过在地上与那些试图拖拽藤原一族之人的暴乱息壤触手对峙的分身，可以确认到当前的状况，那是现在仍遵从这黑衣男人的命令之人。
那个女人。
女人以非人的臂力将清武击飞，并且还硬生生绷断了阳晴施下的咒缚术。
外貌也已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了。
头发开始脱落，身体急速胀起，指甲和犬齿快速伸长，头部的皮肤也被刺破，长出了角来。
『真是一群连自己国家的妖魔被夺走了都没发觉的笨蛋们呢』
洞穴中的男人用异国言语嘲笑着。
同时，变成以巨大体系为傲的鬼女，用惊人的气势跑向了洞口。
已经跑到洞附近的阳晴吃惊地转过身来，慌慌张张地结成刀印，但怎么想都已经来不及了。
望着就如同高速驶来的翻斗车，分身中的一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从阳晴侧面一把将她拉开。
从一开始，将浩介他们全部消灭才是本来的目的吧。
透过分身来看变成急迫冲来的鬼化女人，依旧如同是慢动作一般。
（这下……糟了。深淵卿还——）
那一刹那，哪怕魂魄受损也要强行发动，做出这样的决断，就在这个时候，
——我所爱着的你啊
听到了呢。声音。（十字：万众瞩目的酒吞大姐头要登场了。233）
那一瞬间，就像走马灯般奔走出现了关于“她”的记忆。
同时感受到了，那个气息。
啪地转过视线望去。
黑衣男人正因确信胜利而在狂笑，泥土触手所抱着的长出角的咒物。仔细一看，上面正沾着浩介先前滴下的鲜血，此刻它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一股没有剧痛感的热度抚摸着浩介的脖子。就像是被拥抱了一样，全身都变热起来了。
（啊，抱歉啊）
不由得产生了道歉的念头。
在地上，被分身抱着的阳晴，露出快要哭出来的表情伸出手去。
大晴、老爷子、土御门的术士们，还有恢复意识的藤原们，都以绝望的表情看着冲过去的鬼。
但是，浩介并不是为了放弃生存而向他们道歉的。
真正需要道歉的对象，是那个一直在呼唤自己的存在。
没想到啊，居然真的会跨跃世界前来帮自己呢。
在此之上，本能却一直警告自己，只要呼唤一次，之后肯定会变得很“不妙”，于是乎，之前一直下意识地把那个约定沉入了记忆的深处。
那是绝美的，鬼之首领。
其名为，
「——“夜之绯月”！」
眼前的景象，哪怕是阴阳师们也会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
光之洞穴——浩介等人所落入的那个，是与星之洪流，既“龙脉”相联通的“龙穴”，而为了彻底解决掉他而突进的女人变成了鬼。
阳晴的灵视与直觉已经看穿了一切。（十字：沼跃鱼已经看透了一切……233）
那是被封印于平等院凤凰堂的三柱传说中的一体，既这个女人体内隐藏着的作为依据的遗物，然后以这女人的生命为活祭显现的灾厄之大鬼。
正因如此，才会绝望。
阻止不了。也来不及了。因为没有办法能瞬间阻止像那样已经受肉而显现出来的恶鬼了。
此刻放出有种时间的流逝变慢了般的错觉。
每走一步都能动摇大地的鬼，已经到达了龙穴，而在那个洞穴的边缘有着正在忍耐的浩介他们。
「遠藤大人啊啊啊啊！！」
尖叫声从阳晴的嘴里飞了出来。
接着，
「不要紧啦」
从抱着自己的分身体口中，以那样轻佻的语调说着。
“咚”地强烈爆炸轰鸣声敲打着在场每个人的鼓膜。
与此同时，巨大的冲击波传了过来，被拍翻成耕地般的息壤所溅起的尘埃四散蔓延。
分身为了从冲击波保护阳晴而消失了。
「咳咳……遠藤、大人？」
在视线的边缘，还可以看到跌倒在地的服部、大晴、老爷子他们。他们也和阳晴一样，完全搞不清发生了什么的样子呆呆地望着龙穴……
「终于，终于呼唤我了啊！」
似乎非常高兴的样子，不远处响起了一个十分艳丽的女子声音。
但是，不知为何，却让人背脊发凉。
当烟尘被风吹走。
那里出现的是一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女人。美丽的白色长发与黄金的眼眸。身上穿着几乎要露出胸膛的，黑底上绣着彼岸花的美丽和服。
并且从额头和两个太阳穴的两侧长出着帅气的三根角。
对于那个突然出现的存在，每个人，包括阳晴都被恐惧所袭击，倒吸了一口气。
那只全力突进而去大鬼，竟然被她只用一只手就若无其事地止住了。
并且不止如此，
在此之上，优雅地微笑着的同时，还在充分发挥出来的强烈鬼气，已经压倒了阴阳师们，不，是身为人类的本能。
而她的真面目，被阳晴所看穿了。
「难道那是……酒吞、童子？」
对于突然出现救援者的真面目，毫无疑问地，让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目瞪口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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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话题）
***「GRAAAAAAAAA！！」
杀意与敌意，仇恨和愤怒。充满了各种负面情绪的咆哮在轰鸣着。
单是这样，扬尘的空气就被呈放射性的吹散，周围的空气放电般劈啪作响，而所谓人类的意志在一瞬间就会被粉碎。
实际上，藤原和土御门的大多数阴阳师们脸上早已失去血色，跪在了地了上，只有大晴和老爷子，以及服部尚且还能站着，但也寸步难移。（音符：服部真男人）
那女人所变成的灾厄大鬼产生的压迫感是如此惊人。单是外表的变化就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原本的相貌已经面目全非，肤色黝黑，肌肉筋骨隆起，全身散发着黑色的瘴气，实在是太可怕了。
然而，无法动弹的最大理由，一定还是因为惊愕吧。
就连面对大鬼所释放的压力也没有被压倒的阳晴，如今也是张着嘴巴，目瞪口呆了，这就是证据。
要问为什么的话，那就是在这头灾厄的化身，正要碾碎前路上的一切一样而发起猛突的时候，
「真难看啊」
仅仅一句话就将其否定的存在。
灾厄的大鬼被突如其来的一只手抓住了脖子而拼命挣扎着。它发出更大的咆哮，为了能折断对方纤细的手臂，而使的肌肉更加隆起。
然而，这毫无意义。
白发三根角，如同引诱他人的劣情而毁灭一般，穿着松垮的、映衬着彼岸花刺绣的黑底和服装扮。妖艳到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女。
——鬼之首领　大江山的酒呑童子（十字：自从FGO开始，娘化酒吞就停不下来了是吧？233）
阳晴以灵视的直观，看穿了那个存在原形而发出的嘟哝声，就那样不可思议地进入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
视线被钉住了。人们见到美丽的存在自然就会被迷住。
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本应不容易显现的存在，却如此简单地显现了呢？为什么鬼之间是敌对的呢？说到底，为什么酒吞童子是女的呢？！（十字：这得问你们日本人自己吧？233）
疑问不停地冒出，却又消失在一片茫然之中。
但是，只有一件事，任何人都知道。
那个美丽的鬼，那是……
「大岳丸的传承要哭了哦？」
存在的“格”不同啊。（十字：大岳丸和酒吞比……这就像元婴地仙和登仙大佬比）
酒吞童子收回手腕。乍一看，她像是在取笑对方似的用手指抚摸下颚，并愉悦地跳动着指尖。
正因为如此，灾厄的大鬼——和酒吞童子一起被算作日本最凶三大妖怪其中之一传说中的鬼神——大岳丸，此刻正轻飘飘地浮在半空中。
大岳丸像个小沙包一样轻松地被投了出去，即便是它已经脱离了束缚，却也不被允许做出任何反击。
紧接着传来的是轰鸣声与冲击波。以及，失去踪影的大岳丸巨体。
从冲击中用手臂保护脸的阳晴他们从臂间缝隙中看到的，是酒吞童子如对付蚊虫般随手一挥后的身影。只不过，她的手正握着拳头。
对，就是反手一击。（十字：真就吊起来打。233）
仅凭这一下，鬼的巨大躯体就“咚”地飞走了。
击飞道路上阻碍的树木几乎都折断了，如同是在黑暗的森林深处开出了一道鸿沟。一拍之后，才从相当远的地方传来了轰鸣声。恐怕，终于是弹到了哪处的地面吧。
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压倒性的力量。（十字：但如果酒吞对上希雅，被吊起来锤的就是酒吞这边了……233）
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幕渗透到那些看到之人的意识中，强烈的冲击感使得思考都停滞了。微微能听到有人吞下唾沫的声音。
仅有一人，阳晴此刻表情险峻，眼神转向了酒吞童子盯着她。不愧是现代最强的阴阳少女，胆识过人啊。（十字：毕竟这将是女人间的战斗233）
就在此时，
「哦~~喂！　夜之绯月桑？　能来搭把手的话，我会跟高兴哦？」
何等悠哉的声音，简直是把“严肃先生”按在地面上摩擦了。
酒吞童子回应了呼唤，优雅的蹲在了光洞——“龙穴”的边缘。和服下摆拉开的很大，几乎可以看到她紧致的大腿和里面的更深处……不，大概是经过绝妙计算，所以看不到！！（音符：看到了，但是却没完全看到）
“将每个惨剧之夜的月色化作绯红的存在”“在夜晚将那一头白发染为绯色，如一轮妖异之月”——因此，其名“夜之绯月”。
拥有如此由来的真名，已有千年以上未曾被人呼唤过了，如果是一般人这样称呼她的话估计是绝对不会被原谅的吧。
夜之绯月正以陶醉的眼神望着眼前这个唯一被允许以真名称呼她的男人。她用一只手抵在自己滚烫的脸颊上，吐着热气，俯视着浩介因烦恼而抽筋脸庞。
「该怎么办才好呢~~~？」
「欸！？　不帮我一下么！？」
不是你说要合力的么！？　对着正露出动摇的浩介，夜之绯月突然叹了一口气。
-
「汝该不会是个不解风情的人吧？」
「什么啊！？」
「明明是那样焦急的等待着，但重逢的时候却连一个爱的问候都没有。明明是一日不见如隔千秋的思念你来着……咱难道只是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女人吗？」
「真是对不起您了！！」
用袖子遮住嘴角，歪着头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爱。但她的眼神却没有在笑。让人感觉到其中有着阴暗感情的金色眼眸，像是在将眼前这个不老实的男人一一点看透！或许，浩介已经快忘记约定的这一事实，已经暴露出来了。
「我、道歉！我道歉！不管怎样都行，还请帮我一下！」
「嗯？　刚才，汝说怎样都行？」
「啊，不，还是有限度的哦？」
「哼？　那样的话……」
看到优雅地微笑着的夜之绯月，浩介立刻就战战兢兢的道歉了。
「名字，再一次，叫咱的名字。虽说过去仅有几次被允许，但如果是咱所爱的汝的话……嗯，那么，就叫咱“绯月”吧」
仅浩介才被允许叫的名字。爱称。
真名原本是要用来隐藏的，但正因为如此，才会希望由浩介亲口说出来，此时此刻，与其说她是在那个妖精世界里率领着众多“咿~哈！”的“大姐头”，倒不如说是个恋爱中的少女吧。
浩介一时语塞，接着，他以一脸“真让人困扰啊”般的苦笑神情，一个字一个字的缓缓开口说出，
「緋月」（十字：哈，这下好了，阳晴、绯月，日月同辉了。您这后宫大气象啊！）
「呼呼呼。真好啊」
绯月的开心的言语正在响起。但聊天就到此为止。但接着拉起浩介他们的工作却被打断了。
要说为什么的话，还是因为当时目瞪口呆的可不只有阴阳师他们，而到这段无关紧要的闲聊结束为止消耗掉的时间，已经过去十二分钟了，足够对方从懵逼中清醒过来了。
『太扯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的！！』
正是那个黑衣男人。两只眼睛都已经失去了，流淌满是血与泥土混合物的眼眶，正好捕捉到浩介叫出夜夜之绯月——改证后的爱称“绯月”的那一幕。
清楚的音质中传达出了从惊愕变成愤怒的感情。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谁能想象，作为后手留下的王牌，竟然会成为对方逆转的一招呢？而且还有与敌人相通的样子。着实是意料之外。
浩介不由自主的想到。如果是那个很难死掉的大迷宫之主——烦死人的米蕾迪在这里的话，
『这就是你以为王牌吗？真讨厌啊！这可真是一个致命的失败哟！呐呐，你现在是什么心情？气不气？是不是羞耻到想要原地爆炸啊，这种心情到底怎样啊？呐呐！快告诉人家嘛！』（十字：没错，这很米蕾迪，真烦，冒火）
会这样说吧。因为到现在还有轻微的精神创伤，所以才能幻听的到。
『你这家伙，做了什么！到底做了什么啊！！！』
伸来的不仅仅有泥土的触手。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男人的腐朽而实体化的九条尾巴，正听从他的意志行动着。
浩介嘴里漏出「啊，糟了」的声音，而处于悬空状态的藤原一族一个个都面露绝望了。
「真碍眼」
绯月的眼睛眯了起来。就这样放出的庞大的血色妖气，如同大瀑布的水压一样，冲向了九尾。
「妨碍相爱男女幽会之人，就该被马踢死算了」
浩介「等一下。相爱的那部分需要订正——」这样的发言被华丽的无视了，緋月，开始拉扯悬挂浩介等人的钢丝。
『不会让你逃走的！！』
九条尾巴中，有六条呈放射状伸向四周。看来周围的绝壁上有洞穴存在，只是因为洞穴中充满了光，所以无法看见而已。
黑衣男人固定住身体后，操纵剩下的三条尾巴缠绕在藤原家的最下方三人身上。
黑色的瘴气从缠绕的地方流入这三个人。一瞬间他们的眼睛失去了高光，开始暴走并拉扯着上面的同伴。接着，三条尾巴又打算按顺序夺走剩下几人的理智。
「可恶，真是纠缠不休啊！」
「怎么说呢。说是九尾还就真用九条尾巴，真没出息啊。」
在浩介对此口出恶言的情况下，绯月却只是叹着气说看到了难看的东西。内心的差距很大啊。反正对她来说，黑衣男人和藤原一族都是路边石头般的存在，不是能提起兴趣的对象吧。
正是因为如此，自己人的身体需要由自己人来保护才行。
「玉帝有勅　蕩滅妖気　災禍消除　邪狐退散　急急如律令！！」（十字：我真好奇，白米你这奇怪口诀是哪找来的啊？魔卡少女樱么？）
年幼却迸发出强烈气势的言灵倾注而来。三条尾被迫弹起，从藤原家三人身上冒出了黑色的瘴气，不一会儿就雾散开来，理智回到了他的眼神中。
「陽晴酱，Nice！」
「……哦呀」
緋月转身望来，眯起了眼睛。
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一脸紧张的阳晴却带着寸步不退的霸气站了起来。手结刀印，身上迸发出白光。
即使还有距离依旧能准确地把握住状况，虽只是一部分的显现，但终究是以封印被破坏并得到活祭品的九尾为对手，能将起诅咒反弹而守护自家一族，这已经很值得夸耀一番了。
正因为如此。酒吞童子，这传说中的鬼终于认识到了一个“人”的存在。
恐怖的气息瞬间抚过阳晴的后背，虽然作为人类的本能想要让她赶紧后退。
然而，阳晴却反而向前迈出一步。回瞪回去。
绯月的金之瞳与阳晴的视线交织在一起，闪耀着妖艳的光芒。（十字：确认过眼神，这家伙是敌人！233）
眨眼之间，仿佛理解了什么似的，绯月露出淡淡的笑容，不经意间移开了视线。
「真是的。所以说人世这种东西啊」
总会有些乐子的啊，这话却并未说出口，只是露出了尖牙笑着。（音符：巧了你也是乐子人？）
挥舞衣袖挥，动起了手臂。
然后，
「咱可不允许卑贱的野兽触碰到最心爱的汝」
握拳一击。打在了龙穴的边缘上。
轰鸣与震荡。然而，冲击却并未扩散。相反的，
『咕啊啊啊啊！？』
固定着黑衣男人的六条尾巴却一起被震的粉碎。
（冲击的传播！？　这是何等细腻的手法....）
浩介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在此期间，身体几乎同化为泥土的黑衣男人，也像受到振动破坏一样破烂不堪地崩毁着。
「好啦，这就救你上来啦~」
「哦哇啊啊！？」
绯月毫不费力地拉起了钢丝，浩介以及黑衣男人等加在一起是十人的分量，但这件对于她来说依旧轻如尘埃。在出现其他碍事的之前完成，动作就像用鱼竿吊起鲣鱼一样。
像是在开玩笑似的从龙穴里被“啵”地甩出来的浩介等人，在空中游泳。藤原家的人发出「哇啊啊啊啊～～」的惨叫声。
随后追上来的三条尾巴和缠绕着的土块触手，被绯月随手以手刀切断后烟消云散了。
当然，只有一个例外，是那个在途中拉开距离而落下的黑衣男人，好不容易才紧紧抓住了龙穴的边缘，
『可恶、啊！真、可恶！！　就差、那么点，都怪、你！！』
一转眼又复活的九尾与泥土触手伸向了绯月。
他松开了抓住龙穴边缘的手，任凭自身落下。
说出的话变得支离破碎，崩溃不止的肉体。已经撑不到几十秒了吧。
再次去地面上捕捉藤原一族已经不可能了，那最后也得让他们见识一下自己的骨气，最少也得把酒吞童子拖下去。
当然了，
「緋月！！　不要掉进那个——」
「肮脏之物！！」
说完变将其击落，那是相当有品位的动作，然而产生的风压却强的难以想象。
连浩介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完，看样子他相当讨厌九尾的狐狸桑呢。（十字：杀生石掉进龙脉了？太好了，阿一的阳光集束炮可以准备烧却该区域了！）
其结果是当然的。
『可、恶，诅咒、你们，古之、封印，于此献上，吾之血肉！！』
黑衣男人直到最后都一边散布着诅咒，被光的奔流所吞噬而消失了。
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凄惨”的临终。
接下来，
（为何会有讨厌的预感——欸？）
浩介一边在空中翻转着，做好落地的准备姿势，一边使出风遁让藤原家的八个人身体漂浮着准备着陆。
但是，在那一瞬间，通过缠绕在右臂上的钢丝，他被以惊人的气势拉了过去。
犯人自不必说，是那脸颊赤红，眼神湿润，充满淫靡色气的绯月。
「等、等一下啊」
状况很着急。虽然本能上需要焦虑的事也有许多，不过，眼下最重的是因为左臂上的钢丝还和藤原家的人相连着，绯月这么一拉之下会出现在风遁偏离设定的坐标之外的状况，换句话说，他们会“咔嚓”一下摔在地上。
在拼命地取下缠绕左臂的钢丝的同时，还需要在偏离的落下地点重新施展风遁术。
因此，他已经无法从张开双臂以示欢迎的“鬼之大姐头”手上逃走了。
「哦噗！？」
「啊~」
就在藤原家的人好不容易没有因摔到地面上而受伤之时，浩介则一脸撞上了垮越雄伟并且已然达到了凶恶领域的极上肉垫。（十字：就过两米的身高比重来算再加上是爆乳的话……那胸部大小估计够深渊卿的上半身都直接陷进去了……不会被闷死吧？不，请给我闷死吧！）
啊啊，就和梦一样。
不，这不是男人之梦想那样的话题，是这几日来一直在做的梦，真正的梦的事哦。虽然不知道是在向谁解释，但大概是在给某个眼神失去高光陷入的黑暗金发女博士发送电波吧。（十字：感觉浩介里被艾蜜莉用药物控制的结局不远了。233）
「呼呼，终于抓到汝了哟」
「呜嗯姆！？」
身高差约1.5倍，那场景就像母亲抱紧小孩子一样了。双脚离开地面的浩介的正啪嗒啪嗒地挣扎着，双手为了试图推开紧紧地束缚着脸部的双子山峰而同样陷了进去。（十字：看，和我算的差不多吧。深渊卿变小马了……233）（音符：正好龙女仆第二季也开播了~）
「咱所爱的汝哟。啊，还是这么的迷人。真是坏心眼呢」
「姆？　嗯姆！？　嗯姆嗯！？」
浩介发出了无声的惨叫(？)。手臂上滑溜溜地划过一阵温暖又柔软的触感。
那是绯月的舌头划过浩介手臂上被钢丝割裂的伤口，舔舐其渗出的血水。
可能是错觉吧，浩介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色气。被别的女孩子舔的汗毛倒竖，那很可能就会有不同意义上汗毛倒竖的女孩子袭来！
看，大概是因为听到了浩介所发出的悲鸣吧。离着最近的女孩子紧张地开口了。
「离远藤大人远一点」
大晴、老公公们、服部等人退到了一边，毕竟此处已经被新出现的强大妖魔所支配了。尽管对方没有对他们展现出敌意和恶意，但他们仍需要拼命压抑着想要马上逃走的本能。
绯月对大晴等人视而不见，眼里只有阳晴这一存在。
「连开口说话的礼仪都不会了么？　小丫头」
空气间弥漫着的火药味一触即发。不，就绯月这边来说，只是觉得有些有趣吧。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可不是被欧派埋没丧失自我的时候。
被又舔又亲又吸的右臂怕是已经不行了，于是浩介只能用左臂来布置闪现用的小石头。（十字：我TM@#￥%*&……）
但是，在此之前，又有意外。
「话虽如此，表情倒是不错呢。小丫头，鬼气这种程度的东西奈何不了汝吧？」
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之后，绯月将浩介从柔软天国中拔了出来，向阳晴丢了过去。
陽晴嘴上喊着「遠藤大人！」却似乎并不怎么担心他，而是将视线急速转向森林那边。
——GRAAAAAAAAA！！！
好几棵树的从中间折断，被当做炮弹而投掷了过来。
「大岳丸，还活着！！」
「是啊，之前这点程度就完蛋的话是无法成为传说的吧？」
绯月只是轻轻挥手将树木弹飞。阳晴却面露苦涩，迅速双手交叉结印。用右手将竖着的左手食指包住，高声喊道「有请·金刚界尊者（オン・アビラウンケン）！！」。
请求金剛界大日如来的加护立即化作不可视的结界，从森林深处像浊流一样冲泄的瘴气和绯月突然高涨的血色妖气中，守护住浩介、服部、大晴和老爷子他们。
与此同时，绯月的嘴角裂开了笑容，对于飞来的树木炮弹，或是侧身，或是后仰着回避，最后甚至直接伸出的右手，正面将其握在手心。
只听得“咔啦啦啦”的声音原木发出了悲鸣。右手的五指已经深深扣进原木中去，被握住的部分都以压缩变形，最终变得如握把一样。
右脚猛然一跺地，其用力之大已将地面震裂，站定之后再配合自身腕力，完全抵消了原木高速飞行过程中产生的冲击力。
她就这么抓着这根原木，如开玩笑似的将之后袭来的原木一一击碎。
仔细一看，绯月手中抓着的那根原木似乎附着着血色的妖气。恐怕，这根原木之所以能有将其他原木全部击碎的高耐久度，其原因就是这个吧。
接连不断的冲击与爆音。转眼之间，此处的战场上已经被原木击打所形成的风暴笼罩住了。
为了避免被吹飞而付低身子的大晴，脸色铁青地对老爷子喊道，
「这个、这可不妙！得赶紧避难了！」
「大晴殿下！　那我们快走吧！」
在绯月背后张开结界保护自己的阳晴姑且不论，倒在龙穴附近不省人事的键比古与藤原一族的人，很有可能因被余波波及而丧命。
光是浓密的妖气就已经十分致命了，更何况还有被击碎的木屑如散弹般四处飞射，加深了物理层面上的危险。
怀着赌命的觉悟，老爷子向土御门的术士们下达可命令。赌上性命保护藤原一族。像一动不动的健比古，之前那样叫着。
但是，后卫人员冲进鬼之战域的行为，除了自杀之外什么都不是。
「快住手！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可、可是！　事态会发展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失态——」
「知道么！我和阳晴酱约好了，要让她亲手抽你们耳光的！所以怎么能让你们现在就去送死呢！」
更何况，之前在黑衣男人手中保护藤原一族的土御门术士已经有四个人消逝与龙穴之中了。
在此之上绝不容许了。浩介不由分说地做出决断，接着又拿出了闪现用的小石头型神器。
将其投掷向键比古与藤原一族的众人。
小石头纷纷飘落在众人身上。一连投掷了好几次。既然有三十人以上，那么总能瞎猫碰上死耗子般被神器有效范围所覆盖吧。话说回来，给我成功啊！浩介在祈祷的同时，毫无误差地一齐发动空间交换转装置。
「嘿呀啊啊！？」
「遠藤大人啊！」
在阳晴的周围出现了藤原一族和健比古等人，取而代之的是，浩介自己出现在暴风区域的正中央。
视线刚一转换，马上就有被弹到眼前的原木正在逼近，浩介发出一声惨叫，不得不跳起了林波舞。（十字：中美洲的一种杂技舞蹈，舞蹈者从放得很低的横杆下身体后仰钻过。对，就是动画里女角色绝对会用胸部顶掉横杆的那种……）
千钧一发。如果再晚一瞬间的话，浩介自不用说，藤原一族的几个人就都要变成肉末了。
「汝在干什么啊？一副看着已经很累了的样子，这才让汝躲到小丫头那边去的。」
飞来的原木是带有枝叶的，周围差不多开始被树木的残骸掩埋了。
大概是嫌弃对方手段的贫乏而烦闷吧，绯月转过脑袋，随手打发掉飞来的原木，向着浩介走来。
「咱所爱着的汝哟，可以悠哉地和咱说明也没关系哦？」
「不不不，我现在留在这里的话，那边只会量产尸体吧！」
「？　这又有什么问题么？」
「……对啊，这家伙，是鬼啊」
说到底，绯月觉得只有阳晴是个“比较有用的小丫头”，所以认可在非物理层面上的防御可以交给阳晴。但绯月终究还是鬼，她对周围人类死没有丝毫感情波动。
「緋月，换个地方打吧」
「呼嗯？」
「对你来说，他们与路边的石头无异，可我是为了他们拼上性命的。如果你要与我合力，那就希望你不要忽视我的意志。」（十字：卿提上裤子说话就是硬气啊……233）
原木炮弹在不知不觉间就停下来了。然而，从森林深处喷出的妖气，却已经增大到了与刚才无法比拟的程度。
就在这种情况中，浩介驱使着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双眼笔直地注视着绯月。绯月的身体微微颤抖，似乎还漏出了喘息声——
「这不可能了」
「欸！？」
意料之外的驳回，并且，这还是与是否忽视浩介的意志无关的。
『噢噢噢哦哦哦哦哦！！！』
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变更战场已经为时已晚。
咆哮是从斜上方传来的。巨大的鬼拖着黑色瘴气构成的尾巴如陨石一样落下。
「欸！？　力量似乎比刚才更大了啊！？话说，就不能调整下轨道么！？」
「似乎是稍微取回了些力量吧」
“飞行自在”是大岳丸的传承之一。肉体还在继续显现中，身高已经超过了绯月。
但是，绯月并没有显得特别惊讶的样子。倒不如说是还有点开心。她的脸从恋爱中的少女，此刻已经变回到“咿~哈们所崇拜的最强干架大姐头”（？）了。
浩介的脖颈突然被一把抓住的。又“扑通”一声被抛到后面去了。（十字：出来混是要还的，之前抛阳晴挺开心的不是么？）
「你是不是把我扔得太多了吗！？」
「咱所爱的汝如果是在完全状态，和汝一起战斗倒也是一种乐趣。」
不管怎么说，既是在发狂中，还处于无限疲惫的状态，可对方终究是正面战斗中击败了自己。浩介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
而现在，则是浩介正处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了。
这种情况下，浩介寻求帮助时呼唤了自己。（虽说一半是形势所迫的。）
那么，
「缘由咱已知晓，咱所爱着的汝啊。就拿着庆祝胜利的花束等着咱就行了」
想要回应自己喜欢男人的期待，这种想法在名为夜之绯月这一鬼女的心中扎下了根。
想到喜欢上对方就是输了这点，脸上不由得浮现出笑容，那么，就让自己也拼命吸引住对方就好了。
「——」
所谓的美女报恩就是这样了。浩介，不，就连大晴等人都忘记了现状屏住了呼吸，看得入迷了。（十字：我啊，最近血糖有些高了……）
本来应该称之为倾国倾城的美貌，如今那份那笑容中还蕴藏着的美艳。
与其说是鬼，不如说是天女……（十字：题外话，说起来日本人倒是挺喜欢“小鬼子”这个称呼的，他们觉得“ONIKO酱”挺可爱的……这就是文化差异了233）
「给咱死一边去」
『ＧＲＡＡＡ——！？』
不。鬼，果然还是鬼啊。
在说着辛辣的话语的同时，充分扭转上半身，再像弹簧一样回正，不留余力地将能量集中到右臂上。一击炸裂在从头顶开始拼命冲撞而的大岳丸身上，那可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升O拳。
伴随着金属之间相撞般的轰鸣声，大岳丸那巨大身躯如同谎言般地描绘着抛物线飞了出去。
落地时的反应，让人不禁怀疑是否发生了地震。
大岳丸马上又站了起来，但他的脖子明显断掉了，别说下巴，整张脸的下半部分都消失了。一拍之后，巨大的双臂咔啦一下落在了地面上。对，大岳丸的双臂被绯月的拳压吹断了。
恐怕，当时是立刻用双臂护住脑袋了，虽然也没什么用就是了。不，如果当时不保护脑袋的话，或许现在整个头部都已经消失了。
「真是难看哟。简直是就像是一直野兽呢。」
作为代替回答，大岳丸再次咆哮起来。瘴气像爆炸一般喷出，瞬间只剩一半的脸与断裂的双臂都完成了再生。同时，它的目光——转向了大晴他们。
「都到这种时候了，居然还惦记着藤原一族么？」
难道说，作为活祭品的那个女人的执念还残留着么。
见到爆发出惊人气势将要踏出去的大岳丸，陽晴正打算咏唱迎击的真言来应对。但，没有那个必要！眼前出现了翻飞着的黑底彼岸花的和服下摆。（十字：此刻BGM一定是 剑戟怒涛 了。233）
「啊哈」
绯月一瞬间闯了入大岳丸的背后。
嗤笑着。露出牙齿，愉悦着。收缩起来的瞳孔中闪烁着疯狂。
在战场和斗争中狂喜乱舞的样子，果真是鬼。
但是，她并不是不顾周围直接冲上去随意暴揍，而是利用刺入侧腹的拳头将其打向了旁边，这一定是为了遵守与浩介定下的即使陶醉于战斗中，也不会增加死人的这一约定吧。
「作为鬼竟然背对敌人，真是不知耻的东西」
是能理解自己被嘲讽了么。还是只因为被打了呢。刨去好大一块地面才勉强停下来的大岳丸，在它的鬼眼之中，充满了更加强烈的怒火。
一声咆哮。就在这时，大岳丸周围的空气开始冻结成冰了，随着一声声“哔咔”响声，冰剑与冰枪被做出来，射了出去。
「欸？　鬼还能做到那种事么！？」
「是、是的。这是大岳丸的传承之一。那个鬼，在鬼的传说中也是别具一格的」
鬼与魔法给人的印象实在难以结合到一起，这么想的浩介不禁发出惊讶的呼声。
数十、数百的冰剑冰枪射向了绯月。然而，绯月为了不让身后的浩介等人被波及，并没有选择回避，而是正面接下了所有攻击。
不，原本就无需回避。要说的话，连防御的必要都没有。任凭对方发射多少冰剑冰枪，即使全都命中，也无法对她造成任何伤害。
见到这幅光景阳晴虽然咽了一口唾沫，但接着解释，大岳丸还能够操纵着暴风、雷电、火雨，甚至是分身。
这货的存在就像是战斗力急剧膨胀的热血漫画中的最后BOSS一样。田村丸虽然得到了神佛的加护，但正面作战依旧是被其轰飞了的。
所以，本来两边应该是旗鼓相当的对手，甚至大岳丸更强一些才对。
「明显是绯月这边压倒性的优势啊……」
现实正如浩介所见的。传说之鬼们的战斗是单方面的碾压，完全用不着出手帮忙。
见到冰制的武器行不通，大岳丸咆哮着冲上来近战。
绯月同样正面迎战。
殴打殴打殴打。重复的殴打。
大岳丸的力量越是战斗越是膨胀，拳头之间的应对已经是每秒十几发这样惊人的场面了。（十字：参考承太郎和迪奥对拳的场面。）
击打的声音不断地响起，每一击都会产生出冲击波，四周空气就这样被吹散。
仅仅是余波对常人而言就无异于是尘埃形成的风暴了。
更是致命的是这股风暴中还参杂着妖气。原本想乘此机会去将龙穴关闭的阳晴，考虑到暴露其中瞬间所产生的危险性，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全力集中在结界的维持上。
然而，逐渐被压制的是大岳丸那边，绯月的每一击都会“带走”其身体的一部分，不知不觉间它的再生速度开始变慢了。
「由于各种各样的传说存在，所以一时间到底是那边更强也说不好就是了……」
阳晴将战栗的目光投向了绯月。就在附近的大晴和老爷子他们一声不吭地听着的时候，阳晴开始询问浩介。
「遠藤大人」
「嗯？」
「那个，到底是什么呢？」
以阳晴的灵视直觉来说，那确实是酒吞童子。
但是，太不可能了。
「为何会是女性的姿态呢？似乎还是您的知己呢，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酒吞童子是个女人这样子的传承是不可能存在的。退一步说，就算有传承存在有和浩介有什么联系呢。这可是让鬼都为之执着的强烈联系。（十字：这就是一大堆FGO玩家围着酒吞童子叫老婆的结果。233）
更何况，最奇怪的是酒吞童子强过头了。
确实，大岳丸的活祭品只不过是一个女人，虽然作为依代是够了，但肉体的规格自然是不如传说的。或许是因为强行撕破封印的缘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自我意志，暴风雷火的权能也无法使用。
但是，要这么说来酒吞童子也是一样的。倒不如说，明明只有一个角，为什么还能显现出来，已经不是这种等级的疑问了。说白了，最让人无法理解的还是明明大岳丸的传承更强大，却被对方完全压制了。
你看，到现在，大岳丸才能够使用分身来增加一个个体了。
「多么脆弱啊！！」
只见绯月双手各自抓起分身的半边脸孔，一瞬间的浮空后，将其重重砸在了地上。
毫无仁慈可言的一脚踩在其脑袋上，如同番茄一般被踩烂踢飞。
大岳丸的失去头颅分裂体融化并回到瘴气中，接着立刻又出现第二体、第三体。然而，果然还是不敌绯月那如同镰刀横扫般的踢击，将其统一粉碎。
就算是越战越强的大岳丸，但始终还是无法跟得上对方。
绯月啊哈哈、啊哈哈哈放声大笑着，脸上因战斗的高亢感而面红耳赤，像这样思绪沉醉于血潮之中的绯月，果然是鬼啊……
「像那样的鬼之传承，恕我孤陋寡闻了，还真不知道！」
说着，阳晴将视线转向了大晴与老爷子他们。领会阳晴意思的大晴与老爷子等人纷纷摇头。
「遠藤大人。那个，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再一次的提问，浩介困扰地将眉毛垂成了八字，用手挠了挠脸颊。
「确实是酒呑童子哦。并且，她是“真物”」
「真物？　这指的是……」
「妖魔是在异世界诞生的。从复数世界中吸收了同种思念，并与其他类似的思念相混合，最终作为一条生命诞生了。」
酒吞童子之所以是女性，大概是受到了其他世界相似传承的影响。应该不是因为日本的亚文化...........大概吧。（十字：还想甩锅？233）
浩介苦笑着缓缓说明，而阳晴他们却一脸懵逼，那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这个话题太过离奇了。（十字：可以参考对小学生讲高等数学微积分的场景。）
话虽如此，不过现在也没有一五一十详细说明的时间了。
「历史上的妖怪之类，都是妖魔们从自己的故乡追寻其思念源流而来的分身罢了。」
「诶、诶哆？」
「但是，她不一样。这个绯月是本尊。之前被召唤到妖魔们的世界中发生了各种事情，让她觉得我对她有恩情存在，所以才会约定好在我呼唤她时一定会赶来帮我。」
自然，长久被封印而营养不足的妖魔分御魂与真真正正的妖魔本尊，在规格上有着根本性差异啊。以上，都是浩介通过自己观察得出结论。
阳晴的视线非常困惑地在虚空中徘徊，最终寻求帮助而望向了大晴等人。可是，大晴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判断才好。
「啊啊，姑且算是补充一下吧」
唐突发言的是服部。作为政府机构的人，他提供一个信息。
「政府私下是承认回归者所拥有超常的力量的，而这种力量确确实实是来自于其他世界。」
陽晴他们，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困惑。这毕竟是一时半会难以理解的事，也不能因此责怪他们。（十字：都在用神秘学的阴阳术了还不能理解这些？）
「非常抱歉，遠藤大人。情报量太多，一时无法理解了……」
「啊嗯。剩下的之后再慢慢说明吧。总之——」
「遠藤君。你是说，只要把真正的酒吞童子当做你的伙伴，这样就行了，对吧？」
「是这样的。只要她的气氛没变就行。」
「完全看不到有所改变啊。……被最强规格的鬼所迷恋着。历史上所有的阴阳师都要哭了啊」
藤原和土御门的阴阳师们，听到了老爷子望向远方天空时所说的话，一齐点了点头。
不可能吧。你啊，到底是什么人啊？不如说，你才是最可怕的吧……（十字：深渊卿的自我介绍你们都忘了？？来，让卿出来再自我介绍一次？）
「比、比起这个！　差不多要结束了呢！」
这些问题让浩介感觉很不对劲，赶紧把话题移开了。
把视线再次转回到战场上，大岳丸被虐的已经没有力量再生了，吃了绯月的一记下段踢，两腿消失的无影无踪。
“砰”的一下可怕的粉碎声响之后，大岳丸的巨体仰面倒下了。
「就这么结束了？」
『咕，嘎啊』
「已经这么久了。我还以为你能说出一两句话了呢，看来在那边还是处于疯狂状态，太勉强了么……」
大岳丸发出呻吟，用眼睛瞪着她。
就算被削弱了，也应该说不愧是鬼吧。战意完全没有衰退的样子。正如传承的那样，即使只有脖子，依旧会扑过去，想要咬杀对方的意图与杀意是如此明显。
然而，
「啊哈哈，就得那样才算是鬼啊！」
绯月提起了兴致，将其固定住。
殴打殴打殴打殴打殴打！！　再把你打成肉末前可不会停手的哦，如此宣告着。
「对啊！对啊！反击啊！在那边想让咱屈服的气概到哪里去了！？」
“咚啪”“砰咚”这种匪夷所思的殴打声，如同密集着地的炮弹爆炸般层层叠叠。
下个瞬间，大岳丸已经变成“不可以看”的，该打上马赛克的肉末了。而殴打所发出的声音也变成了“叽里”“咔啦”这种消减SAN值的声音。
纯白的头发被溅回血染成了绯色。
与闪耀的血色的妖气交相呼应着，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夜之绯月”。
「诶，遠藤君。确认一下啊，她是为你而战的吧？」
「没、没错吧……」
对于大晴颤抖的声音，浩介用同样抽搐的声音回答。看起来也挺没自信的。
再这么说也该察觉到了。
因为，明明是压倒性的，却不去碾压。绯月就像是在等待着大岳丸继续增加力量一样。
想要回应浩介的期待，这份心情确实是真的。
可是，在战斗中发现喜悦感的却是鬼之本性。
哪一边都是构成绯月这一存在的真实。
所以，并不能否认她是在“玩耍”。如果贸然上去制止，保不准自己也会被打成一滩肉泥吧。
就在此时，肉末撒了一地的大岳丸突然冒出了电火花。并且，
「嘎啊啊啊啊啊，你这家伙！」
到此为止，它第一次说出了人话。
在操纵暴风雷电的权能的同时，似乎也稍稍取回了自我意识。
受到近距离的雷击和压缩暴风的攻击，绯月第一次被迫后退了。
大岳丸凭借“飞行自在”的权能而浮在空中。它已经丧失了再生能力，甚至失去了四肢，简直就是满目疮痍。权能似乎也只能作用于一段距离。
但是，正因为如此，“分御魂”才不会这么难看地被干掉，那个鬼神似乎醒了过来。
「阿红。你这家伙，对，自己，老公，打算，做什么！？」
如果没听错的话，那个正在愤怒咆哮的大岳丸，刚才似乎自称是绯月的“老公”。
「终于醒过来了么。还真是老样子的迟钝呢」
「啊啊！？」
绯月用不知是从哪里拿出的扇子遮住嘴角，低头看着对方。
就在这么想时，下一刻，
她脸上露出一丝迷人的笑容，用闭合的扇子遥遥指向了浩介，
「咱的老公已经是那一位了」
着鬼女说了些什么啊。
大岳丸愣了一下，接着便以怒不可遏的眼神瞪向了浩介。
浩介被吓了一跳。赶紧喊道「误会啊！」然后，不禁绝望地想道，为什么要说的自己像是插足传说中的鬼之间的外遇黄毛一样啊？
「已经明白了吧？　那边的，本体」
「……」
「咱跨跃世界就是去迎接所爱着的他的」
「……」
「当然的，他已经知道了。那个你纠缠不休死皮赖脸想要知道的，咱的真名。」
绯月一口气如怒涛般，将虽然说不上全是真实，但大致上也没错的话全抛了出来。
浩介察觉到，陽晴他们似乎为了什么而陷入混乱了。
原来如此，没有在一瞬间就分出胜负固然有鬼之本性，但更为重要的是，酒吞童子在妖精界是人气偶像角色，想要追求她的存在不知其数。为了一口气甩掉这些纠缠不休的蠢货们，便需要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称是她老公的大岳丸给他揍醒了才行，事实大概就是这
样了。
并且，通过分御魂相连的，在妖精界的大岳丸本体已经取回了理智，并且定会大闹一场吧。但主要的是，对方一定会不由分说地四处宣扬某件事。
既，那个酒吞童子有男人了。
浩介的眼睛如同看到了无法挽回的悲剧一样阴沉着，而看起来幸福满满的绯月则继续用兴奋的声音阻刺激着他。
「咱啊，要与那个人一起奔向幸福去了！」
吧唧一声，似乎有什么绷断了。
「你TM的啊啊啊啊啊」
是传承的再现么。即使只剩下上半身，大岳丸依旧在没有四肢的状态下飞了起来，张开嘴袭击向浩介。
我就知道！！　欲哭无泪的浩介被绯月挡在背后，她的脸上有着无敌的笑容。
就像打桩一般一击将其踹的钉入地面，像开弓一般拉起右臂，岩石般的拳头裹挟着爆发而出的血色妖气——
「永别了」
如龙卷风般裹挟的妖气瞬间收束与右腕之上，形成一个巨大的血色拳头，下个瞬间，正面击打在大岳丸身上。
震裂鼓膜的爆炸音响起，造成的冲击波将四周的大地掀翻起来，地面上树木连根拔起被吹飞。
连临终前的惨叫都没有，一块肉片都没有留下，大岳丸就这么被消灭了。
绯月保持着迷人的右直拳姿势进入残心状态。
一拍之后，她那和服的下摆与白色的头发才随着重力而落下。
緋月回过头来。浩介看到了她脸上腼腆的笑容。稍微有些害羞地摆弄头发的样子，真是惹人怜爱。
当然，要是身上没有溅满鲜血的话。
「是这样啊。这还真是过分啊」
以清武为首，阴阳师中的大部分都瘫软了，大晴摸摸地嘟囔着。大概其中最多的是对大岳丸的同情心吧。绝不是能把它当作什么三流搞笑角色，就那样淡忘掉的存在啊。
过了一会儿，绯月似乎已经忘记了大岳丸的事情，正缓缓地向浩介走来。
「咱所爱着的汝哟。咱是否回应了汝之期待呢？」
「啊，是的，足够了。往坏了说都在期待以上了，我想绝对的吧，给我多出了一大票的敌人呢……嘛，这些事之后再考虑吧。」
嗯？　浩介望着歪着脑袋一脸不解，却又让人恨不起来的鬼女小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去想酒吞童子粉丝团以及各路魔神今后都会把自己认作情敌这种令人绝望的事，当下还是先转换心情，露出笑容吧。
于是乎，
「诶哆，有句话到现在还没来得及说呢。你能来真是谢谢你了。帮我了大忙了。」
「……呼呼呼」
对于浩介的礼谢，跨越世界来救他的传说中的鬼，绯月打心底感到高兴，脸上露出了少女般的笑容。
就这样，正想要去紧紧抱住自己最爱之人。
「……」
「……」
却被小小的阻碍给挡住了。
关键时刻毫不畏惧地正面去面对，对于她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是陽晴酱。
不过见到这一幕的大晴爸爸＆老爷子在内的一族的各位，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013深淵卿第三章 真不愧是阳晴酱！
一名身高两米半左右的鬼女和一个身高还不到一米三的幼女正在对峙着。
那是酒呑童子夜之绯月与--被称为最强阴阳少女的藤原陽晴。
前者正用如同月亮般妖艳的双眸俯视着对方，后者则用阳光般闪耀的强烈眼神正面直视着绯月。
绯月所穿松垮的上身黑色和服稍显有些凌乱，阳晴的浅藤色和服虽然有些破损但依旧有好好整理着装，似乎同样在表明两人性格正相反
「……」
「……」
彼此无言。也不曾转移视线。窥探着对方内心的深处，仿佛是想要完全掌握对方的性格一般互相凝视着。
这是一场用视线进行着的激战。（十字：真英雄，用眼杀人！2333）
另一边，场外异常的吵闹。
浩介嘴里漏出「阳、阳晴酱！？」这样的惊愕声，大晴爸爸则是焦躁的喊「快、快回来啊，陽晴！」，还有老爷子他们「公主大人，不行啊！」「御姬大人，回来啊！」的警告声也是此起彼伏。
这也难怪。
确实，阳晴是现代最强阴阳师，其力量也是压倒性的。
可她，始终只是一个术士。
就这样与近战最强的妖魔互相对瞪，简直可以说是自杀行为了。最坏的情况下，对方只要一拳，不，只要一根手指，就能轻松碾死她了。
藤原与土御門如此恐慌是必然的了。
但是，阳晴明明是听到了，却完全置若罔闻。或者说，她已经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眼前的这个鬼女身上了吧。
虽说可以强行把她拉回来，但在这种情况下，众人皆不知道阳晴究竟为何要去直面酒吞童子，结果就是，大晴等其他人根本无从下手。
所以，在叽叽喳喳闹了一会之后，他们的视线终于集中到一点上。
没错，就是导致让阳晴上前挺身而出的始作俑者——浩介。
藤原与土御門的视线中，充斥着「就是因为你这家伙吧！？　这状况快想想办法啊！」这类抱怨。
毕竟，她是阻挡在了前来拥抱浩介的鬼女身前。自然会让人产生「你这家伙，到底和御姬大人是什么关系？」的想法。
（喂远藤桑哟。好不容易搞定一件事之后却因感情纠纷而引发流血事件可以很难看的哦。快想想办法啊。）
（感情纠纷是怎样啊，感情纠纷！）
（差不多该交代清楚了吧，远藤君对吧，你和我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据报告说在伏见的山顶上就好像已经在一起了……话说回来，在那样偏离山路的深山里到底是去做什么呢？）
回头一看，御姬大人的亲人就在身后。他们各自紧紧抓住浩介一边的肩膀。还都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大叔和老爷子的脸慢慢靠近浩介的脸。顺便还在他耳边低声质问着什么，此时此刻，浩介非常想逃跑。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可没做什么亏心事啊？阳晴酱可还是小孩子哦？）
（这个世界上呢，可是有种叫“萝O控”的不可原谅之人呢……）（十字：怒！快给我向全世界的萝莉控道歉！等等……白米自己才是萝莉控吧！？）
（我揍你哦）
就算是阳晴的父亲，这种称呼可不能原谅，浩介回以“和善的眼神”。
（顺便说一下啊？）
服部也悄悄地靠近大晴和老公的身后，开始在两人的耳边低声私语。
（那个人呢，不仅有未婚妻了，还有未婚妻认可的三个情人在哦）
（（！？））
（服部桑哟，刚才，你说了什么呢！？情人什么的多难听啊！）
浩介的抗议是徒劳的，大晴与老爷子的视线，完全变成了看待缠住自己一族最重要公主的苍蝇一般了。
（不啊，反正早晚要说的吧？那边那个。）
服部小声说着，还用下巴指了指那边。
自不用多说，那边有着正在互瞪的阳晴与绯月。
原来是这样啊，阳晴虽然已经知道了，但对于正面表达好意的绯月，必然是有必要好好说明的。浩介自己也确实是打算要告诉她的。
既然如此，在不知道绯月知道这些之后会有什么反应，要是连大晴他们都跟着闹起来的话就麻烦了，那么事先告诉他们这些，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就是这样了，遠藤桑。该你展现男子汉的气魄了。）
（唔。我知道了。会向绯月解释清楚——）
（即使你得到了鬼女新娘和幼妻！但是，对待陽晴酱，千万要适度哦。得在等十年才行。不然发生什么案件被逮捕之类的会很讨厌的不是么？）
（呐，你是在开玩笑对吧？没错吧？）
阳晴会站在传说中的鬼面前一定是作为阴阳师的想法使然，绝非是在进行什么“女人的战斗”。因为，阳晴酱可是个极具常识、有良知的女孩子！
浩介，是这么相信的！
然而脑子里却出现了，认真瞄准魔王的某个女儿，以及对勇者抱有恋爱感情的某沙漠世界的幼女新王的身影……（十字：这里指的是勇者篇里登场的库涅，是莫亚娜的妹妹）
甚至出现了她们欢笑着在对阳晴招手，喊着「同伴♪　同伴♪」这样的幻视了……（十字：所以，每人后宫里都得有个幼女角色？？）
一定是错觉，没错！
藤原与土御門发出了「这样的空气已经无法忍受了！」「健比古那边，不仅少了一只手，还受到了致命的诅咒。需要早点专心治疗啊！」（ｂｙ清武）这样带有强烈压力的视线。
确实，需要认真治疗的人有很多。藤原家之人的衰弱自不必说，土御门的术士们也不算平安。特别是健比古。在绯月之战期间，清武他们虽然解除了诅咒，还喝了浩介交给他的恢复药，算是勉强摆脱了生命危机，但仍然处于需要绝对静养的状态。
所以，得快点了结这些才行。
浩介一想到绯月会有的反应就全身打颤，咳嗽了一声。
用怀着跳崖的心情开口了，
「啊~，陽晴酱？　我知道你作为阴阳师会警戒绯月，但我觉得她不会胡闹的，所以就到这里吧？呐？绯月也是，不会暴走的对吧？」
首先有所反应的是绯月。
原本无表情的脸，一看向浩介这边就变得丰富多彩了，但是，
「这可就，取决于小丫头了呢。」
这个回答就显得非常危险了。
「阳、陽晴酱」（十字：阳晴读作HINATA感觉好奇怪）
浩介再次呼唤，这次还把手放在她肩上，阳晴才终于有了反应。
或许是用天生的灵视直觉力看清了什么吧，虽然依旧露出了紧张的表情，但她将手重叠放在自己肩上的浩介的手上，
「请安心。我并没有任何想要战斗的想法。」
回答是如此的。可緋月的视线望向了他们重叠在一起的手，眼睛却眯起来了。（十字：酸，酸死我了，好大的醋味！）
这样啊。陽晴赶紧松开了手，浩介也是像为了拿开手似的故意前进了一步。
就在突然紧张起来的情况下，下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让浩介和服部以外的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可能，对您做出失礼的事呢」
阳晴，用优雅的举止低下了头。
「这次是您救了我的家族，我从心底里对您表示感谢」
一瞬间，时间好像停止了。并且，静默的气氛充满了四周。
要说当然也确实是当然的。
现代最强的阴阳师，竟然对着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人也不为过的鬼，低下了头。
这种冲击，不仅是对将传统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阴阳师们，就连身为鬼的绯月也不禁瞠目结舌了。
不知为何，一脸得意的浩介却破坏了这样的气氛。
「你看，阳晴酱不是那种孩子。时刻都不忘礼节。不愧阳晴！真不愧是阳晴酱啊！」
「遠藤桑，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好歹读一下气氛吧？」
对于服部吐槽，藤原＆土御門的所有人一齐点头。
阳晴则歪着脑袋不可思议地看向浩介。
绯月叹了一口气。总觉得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无聊的苦笑，为了隐藏自己的表情，她打开了扇子放在嘴边。
「咱只是回应了咱所爱之人的期待罢了」
并非是为了救你们才显现出来的，不要误会了。这样的忠告，在冰冷的声音中扩散开来。
微妙的紧张感再次袭来，但面对绯月的阳晴，果然没有丝毫的动摇。
「我知道的。但结果就是结果。并非可以当做不感谢的理由。远藤大人所呼唤的名字，大概是被您用咒术隐匿了，我们是听不清的。所以，我就用别的通名来称呼您吧，大江山的酒呑童子。鬼之首领殿下。由我藤原陽晴作为一族的代表，向您表示感谢。」
陽晴认可地点头，并尽了应有的礼数。
不管对方怎么说，绯月的表情则像是已经失去了兴趣……
「但是」
哦呀？　抬起头来的阳晴，表情一下子绷紧了？
「关于“你”对远藤大人的好意，我还有一点忠告要说」
藤原&土御门的诸位，开始惊慌失措了！那是当然的。那个时刻不忘礼节的公主大人，竟然用了“你”这个称呼。很明显，能感觉到她不辞敌对的觉悟！
浩介赶紧「等下。快等一下陽晴酱」因预感到讨厌的流向而焦急起来，服部则是「你看，我说的吧」的一幅吐槽脸。大晴与老爷子急的满头大汗。各种意义上。
「欸？　啥意思？」
绯月的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似乎是在表达看来这次不会辜负自己的期待了，这大概是错觉吧。（十字：酒吞撑死和神之使徒五五开吧，感觉希亚都懒得理她。）
突然高涨起来的紧张感。
就在这时候，响起了嘟噜噜噜噜的声音。非常有即视感呢。
「啊……非、非常抱歉」
不用怀疑，肯定是浩介。土御門的众人都以「又是你啊！」的视线刺向了他。
感觉被泼了冷水的绯月笑的好可怕，陽晴则是一脸看到令人困扰的家伙的表情。
「我知道了，啊啊，没错，我猜到了的。修罗场追加了吧？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不愧是阿比（深渊），真不愧是阿比（深渊）呢！」（十字：对应前面“不愧是阳晴”）
「服部桑，你那嘴，就不能稍微闭上么！？」
但是，无法否认。因为来电显示上明确写着“艾蜜莉”。
已经实在没有分身的余裕了，虽说之前已经解释过了，但这次毕竟可是连拉娜那边的分身都解除了。
之前说过等结束后再联系的，恐怕对方现在已经等的不耐烦了吧。
「咱所爱的汝哟，那玩意儿是啥？」
绯月瞥了一眼那个发出噪音的东西。连电话都没见过她，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智能手机了，对她来说，那玩意大概像是个擅自吵闹起来的铃铛吧。
「诶哆，这个啊。这是可以和远处之人通话的道具……」
「远处之人？这又是个奇怪的玩意儿呢」
来电铃声一直在向。先挂断了吧。再发送一条“之后会打过去的短信”才行……
「遠藤大人。莫非是，在安全屋里与您通话的哪一位么？」
「啊，是的。没错。」
「那么，还是接一下比较好吧……对方一定是在担心远藤大人的安危，所以才会打电话来的吧。」
多么的有良知啊！　但，流向让人讨厌啊！
「担心着咱心爱的汝？谁啊，那是」
看吧！
「遠藤様的未婚妻以及……恋人们。我是这么听说的。」
「……………………哈？」
笑容！　緋月桑满脸笑容。那是带着血色的，将浩介深深地刺穿了的笑容。鬼气都漏出来了！
本以为等同于死地的战场已经平息下来了，没想到真正的修罗场之风吹了过来。藤原&土御门的诸位都被冻住了。
嘟噜噜~噜？　嘟噜！　嘟噜！　（十字：卿你这手机成精了啊？赶紧扔了吧……233）
不知为何，来电铃声发生了割裂。那声音简直就像是在催命似的。
「不回应么？咱所爱着的汝哟」
笑容的附带压力很极大。不知何时全身缠绕上了血色妖气。并且巧妙地把之前沾染上的血渍都吹散了。发色回归原本美丽的白发。或许是想调整好仪容，做好再次战斗准备吧。
「……或早或晚，这件事都是要确认的」
陽晴嘴里蹦出的话也让人不明所以。与其说是对别人说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告诫自己而自言自语的感觉。（十字：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233）
「遠藤大人。因为爱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那个，我的理解力还没有完全跟得上……」
「那样就行了。一辈子跟不上也没关系。陽晴酱，你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不，不是那样。不管远藤大人做出怎样的结论，对于酒吞童子现在的姿态而言，您重要的同伴还是身在远方的时候做介绍比较好」
出乎意料之外，阳晴的表情很是认真。
对于浩介的忧虑和隐约流露出来的仿佛还在战场上一样的紧张感。果然与服部所猜忌（？）的情况不一样……
老实说，浩介很难窥探阳晴的内心，但能明白她所说的话，任何时候都是用心说出的。
所以，浩介在脸上一阵抽搐之后，终于下定决心接通了电话。
接着，手机中发出了明明不是开启扬声器的模式，却能让在场的任何人都清晰可闻的音量。
『浩介！　不要紧么！？　抱歉，又给你打电话了！　拉娜桑说『没事，再等等的』，可我还是很担心……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如果是的话我就先挂了啊！』
真就一口气说完。另外，为了自己心爱的浩介而拼命学习之后，所以即使已经没有“语言理解”的神器，也能听出是日语。电话对面的少女有多思念浩介，就在场的人看来是人尽皆知了。
緋月桑脸上露出发现猎物的笑容好恐怖啊……
服部带头，大晴他们都投来了「喂，快点换成扬声器模式啊」的视线。
浩介无奈地切换着模式，流着冷汗回答道。
「啊啊，不要紧。事情已经结束了。冷静一点吧，艾蜜莉」
尽可能用“稳重”的声音回复对方，果然听见对面传来『太好了』这样安心下来的低语声。
『你忘了么，艾蜜莉酱。他之前说过啊，万一发生什么的话，还是可以请求援军的啊？』
『话、话虽如此……』
『之前都已经是浩介大人连送个分身过来都没有余裕的事态了吧。那是状态也是没办法的，我也很担心了。』
『不，克蕾尔桑还请担心下您自己。您到底要从窗户前掉下去多少次才能消停下来啊。那样像是打开了什么奇怪开关一样不停慌慌张张张地上下奔走循环……街上的人还误以为是什么喜剧表演，看，当地的孩子们都在等着您继续呢』
手机中传来了拉娜和克蕾尔，还有凡妮莎的声音。对于一感到不安就会从窗户前掉下去的圣女，浩介呼唤一声「克蕾尔啊」，眼睛望向了远方虚空。
『那么，浩君。陽晴酱也在么？　那孩子没事吧？』
「啊啊，完全没事。倒不如说，她比我还活跃得多。好好地找回了自己的记忆，之后就开无双了，无双啊」
『找回记忆后开启无双状态？那是什么啊，真太酷了！』
「哦，真的非常帅气啊！」
『哈乌利亚的最爱啊！　兴奋到脑汁都沸腾了！　回头去记录下过去再生影像吧？　让大家开个鉴赏会！』
除了浩介在和拉娜的夸赞之外，还听见凡妮莎说『斯巴拉西！　实实在在存在的日本驱魔师！　更何况还是幼女！　简直是我的最爱啊！』这样兴奋的绝赞，以及克蕾尔『我、我的话以恶魔为对手也能开启无双模式的！』不知为何熊熊燃起的对抗心。
这下听得阳晴浑身发抖。虽然低着头，但脸、耳朵、脖子都是鲜红的。好像害羞的一塌糊涂了。
但，听到之后的对话，这次却又以不同意义上染成鲜红了。
『那么，就让她作为第五新娘候选人，没有任何问题了吧！』
「全是问题啊！」
『浩介？　果然还是这样啊？　又来了啊？』
「果然是怎样啊，艾蜜莉。我可一点那种心思都没有啊，可以不要发出这种堕入黑暗面的声音吗？」
『骗人！！！　浩介是在骗人！！』
竟然发出了某寒蝉中才能听见的嘶吼声。原本在一边吞着口水守望着的藤原＆土御門的男人们不由「嘿咿」地缩起脖子。（十字：白米挺喜欢寒蝉啊，用过好几次寒蝉的梗了。）
「有、有什么证据么……陽晴酱啊，可是才九岁的女孩子哦？　我不可能把她当做恋爱对象的吧，何况陽晴酱也不是这么看我的啊。毕竟，她之前只是想把我收作式神而已……所以说，这样对陽晴酱很失礼啊」
阳晴酱虽然满脸通红，却露出暧昧的笑容……
『但是，我却知道啊』
「知道？知道什么啊？」
『日本男性啊，对光源氏桑的故事非常敬重！　日本的所谓“绅士”，和英国的“绅士”完全是两码事！凡妮莎是这么说的！』
「凡妮莎啊啊啊啊啊啊！！！」
艾蜜莉明显是受到了某搜查官的坏影响啊。（十字：不愧凡妮莎！真不愧凡妮莎！233）
『是，浩介桑。有何吩咐？』
这家伙，竟然连一丝做错事的自觉都没有啊……浩介脑门上吧唧一下蹦出了青筋，继续说道。
「总之！　禁止用这类眼神去看陽晴酱！　行么！　特别是拉娜！　这边可是有陽晴的父亲在场的，别再说什么奇怪的话了！　拜托你了！」
『嘛啊！　阳晴酱的父亲也在那里？初次见面！我是浩君的未婚妻拉娜·哈乌利亚！　虽然唐突，但义父大人！　还请您把女儿交给浩君了！！』
「谁拜托你速攻了啊」
「我可还没有被你叫义父大人的理由啊！！」
「为啥你这边也顺杆子往上爬啊！」（十字：刚才大晴的句式就是典型准女婿上门求婚时，老岳父摆架子的标准句式。）
啊，终于连阳晴酱都双手捂脸了。
这混乱的空间是怎么回事啊。总觉得有太过点胡闹了，虽然是稀松平常的事，但严肃先生已经陷入濒死了哦。
但，这也到此为止了（？）
被晾在一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女终于插话了。
「撇下咱擅自讨论新娘的话题。真是可笑至极啊。」
那是一种稳重而湿润的声音。
音量并不大。不，不如说其实很安静。
但是，那仿佛是用指尖划过背脊骨一样，充满了近乎快感的恐惧感，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特别是阳晴的反应如同戏剧性一般。因羞耻心而染红的脸像魔术似的回归正常，视线更是锐利地捕捉到了绯月。更甚的是，她的手在背后偷偷地结成刀印，浩介对此也很是吃惊。
『……浩介？　刚才的，是谁？』
这边也以这边的想法吃了一惊。
『这莫非是，浩君！一次性获得了两人？』
拉娜那种不去在意气氛的个性真是奔放啊，某种意义上，获救了＆真羡慕啊。
「啊~诶哆，实际上，我就是为此才接电话——」
「咱是，所爱之人的女人罢了」
緋月桑倒是答得干脆。接下来的事，就完全出乎阳晴的预料之外了。
『……浩介』
「在的」
『现在，就去见你』
「欸？稍微等一下啊，艾蜜莉！」
浩介想要阻止……然而为时已晚。
「这可真是太好了呢。小丫头，咱还正愁不知道汝在哪里——」
「我，艾蜜莉。现在，就在浩介你身后！」（十字：电话玛丽的梗，以前解释过）
艾蜜莉酱已经打开传送门了。
漩涡状的光膜出现在了浩介的背后。就在大晴他们瞠目结舌的时候，艾蜜莉从光膜中出现了。
黑色衬衣与短裙，黑色裤袜与短靴。以及染成漆黑而失去高光的双眼。这反而让金色侧马尾与白大褂显得格外醒目。
当然了，之后拉娜也蹦了出来。在低腰牛仔裤上穿着胸下打结的短衬衣露脐装，腰间插着两把小太刀显得恰到好处。
凡妮莎还是平常的西装打扮。不过她以模特的走姿，右上拿出一张扑克牌贴在脸上，摆出一副中二味的动作登场。克劳蒂亚则身着驱魔人的白色法衣一副修女打扮，楚楚可怜的圣女登场——却因脚下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摔倒的同时被法衣把自己裹了起来。
就在克劳蒂亚满了通红，吧嗒吧嗒地挣扎着起身的过程中，背负着嫉妒之大罪的艾蜜莉站了出来，与对面站姿优雅身高过两米半的大个女人对视了一眼。
接着，
「咻」
立刻吓了一大跳。因为，好高大的个子。头上有角明显是人外。还有。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和魔王大人相似的血色气场？　心脏正在剧烈跳动着！
常人难以忍受的鬼气。
而沐浴在其中的，就算是药物学天才但终究是常人的艾蜜莉酱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眼眶里开始堆积泪水，大腿也开始互相摩擦着的样子。真是太没出息了。漏出来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十字：不愧是漏尿系少女……）
同時，凡妮莎也冒着冷汗僵直了，拉娜和克劳蒂亚的表情也为之一变。
「等、等一下啊，浩君！我可没听说啊！这是怎样！能感觉出这家伙和希亚是同样不妙的类型啊！」
拉娜一边脸颊抽搐，一边小声地向浩介靠近。放在他肩上的手微微颤动着。
在厮杀上地位上层的斩首兔竟然也会害怕起来，绯月放出的鬼气就是如此强烈。（十字：完了，卿的后宫里没人镇得住场子啊。）
这样下去就要屈服于她了。拉娜等人此时正在拼命的对抗鬼气对抗。甚至能让人感觉到此刻拉娜等人的顽强意志。
「哼？就没一个能让人刮目相看的么。」
看到拉娜等人的样子，绯月嗤之以鼻。都是微不足道的杂鱼。果然，只有自己才配的上那个人的宠爱，她是如此的自负。
所以，
「住手，緋月。现在立刻」
一句甚至能让人感觉到物理层面重量的话响起了。
是浩介。他走到了艾蜜莉他们之前。与绯月对视着。浩介笔直地注视着她那金色的鬼眼。
绯月眯起眼睛。她用扇子遮住嘴角，歪着脑袋。
「亲爱的汝哟。女人依靠于好男人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眨眼间就会成为过去之事了。从今往后汝身边只需要咱一人即可——」
「拉娜，是我最爱之人」
正面的宣告。这让拉娜被神器隐藏着的兔耳一下绷直了，两颊被迅速染红，身体中感觉有股力量正在翻涌着。
接下来，浩介虽然对想要说的话有些犹豫，不过看到艾蜜莉她们的脸庞时，这份犹豫瞬间被吹飞了。
「艾蜜莉、凡妮莎、克蕾尔，他们都是我最重要之人。她们中的任何人，都绝不允许你伤害。」
眼看就要漏出来的艾蜜莉发出「咳哼」一声停止了抖动，凡妮莎的脸上也逐渐恢复了血色，克劳蒂亚喜形于色，再次以圣女之姿，以最强驱魔师该有的态度反瞪向绯月。
浩介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意，大家似乎都因此而重新振奋起来。（十字：三句话刷完一队BUFF……233）
「我不会再说第三遍的。现在，把你的鬼气收起来。」
「……」
绯月的眼睛变细了。面无表情，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现场的气氛极不稳定，所有人就像是站在点燃了导火线的炸药桶上般的紧迫感，每个人都下意识屏住了呼吸，唯独响起一个年幼却显得格外凛然的声音像是在给予浩介支援。
「酒呑童子。刚才我要说过关于这件事要给你一个忠告，现在请允许我再说一遍」
“啪”地一下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阳晴身上。
陽晴踏前一步与浩介并立。
她用那较小的体型笔直地站立着，毫不畏惧地直视绯月的双眼。
「你说自己爱着远藤大人。是发自内心的。没错吧？」
「事到如今还需要问」
「那换一个说法吧。你是——」
一拍过后，阳晴为了纠正浩介他们所抱有的某种误解，而将事实摆在了眼前。
「是想要吃掉远藤大人吧，吃掉他的血肉。没错吧？」（十字：哟，这居然没有魔改，真就是日本鬼之传承？桃太郎、源赖光等人默默点了赞！鬼就是鬼，会吃人才是正常的鬼！）
「欸？」
发出困惑声音的是浩介。拉娜她们还在考虑着增加妻子的事而跟不上阳晴的职责，显得一脸问号。
但是，大晴他们，不，是阴阳师他们所有人都一瞬间了然于心了。
并且，绯月她——
「呼呼」
愉悦的笑声。恐怖且妖异的笑容。
被指出的确为事实。无需任何雄辩的笑声，让浩介等人的脸抽搐起来。
「遠藤大人。请不要忘记。她是酒呑童子。她是吃了很多人的传说中的恶鬼。你不可以认为妖怪所说的话与人所说的话是一样的」
对绯月而言，将对方的每一片肉，每一滴血，都毫无浪费吞食殆尽，才是最究极的“爱”。
正是因为看破了这点，所以之前阳晴虽然很感谢绯月的出手相助，却绝不对她掉以轻心。此刻与浩介并立面对绯月，也是为了保护对这些知识有所欠缺的浩介。
之前拉娜她们在远处，所以绯月无法对其出手，所以阳晴才会推荐让浩介在那时候说出与她们之间的关系。
而然，这份考虑却因为拉娜她们来了一出空间转移这样超常事项而白费了。
浩介此时，才猛地想起。这么说起来，之前在梦中对方似乎说过「吃掉你吧」这种话来着。看来这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什么性暗示，那就是原本字面上的意思。
无论怎么与人的外形所相接近。
无论那是多么美丽的姿态。（十字：捕食者与猎物长得相似也好，外表华丽也好，都是为了增加捕食成功率的。）
绝不可用人类的尺度来衡量妖魔。
他们是因为人类的“畏惧”而创造出来的。诞生与常人理解之外，让人感到可怕的思念源流中。
浩介终于理解了这件事的因果，不由得发出「呜呃哇」的声音翻起了白眼。（十字：踩到了好大一个地雷女2333）
「啊啊，咱所爱着的汝哟，无需露出那样惹人怜爱的表情来。咱不会马上就吃了你的，十年、二十年，会等到成熟了再吃，要不然等你老的走不动路了，到时候再把你吃掉也是可以的。」
完全安心不下来啊。最终还是要被吃掉不是么，真就给人一种被死神盯上了的感觉。
区区二十年这种程度，自己还有自信打得过她。但终究无法保证万无一失啊。万一有个病痛或受伤导致一时间衰弱，可就麻烦了。从刚才开始，这个传说级别的捕食者一直看着自己舔着舌头等着开吃呢。
这种与所谓“病娇”是有所不同的，而是在根性上更为恶质的鬼女，对于这份她的这份感情，让浩介不由打了个冷颤。此时他的眼中映出为了庇护自己而踏前一步的阳晴的身影。
「我说过，这是忠告了」
坚固的意志，如岩石般的决意，并且以言灵展示出了觉悟。
「区区小丫头，又能做到什么啊？」
「能将你讨伐」
那是，有白色的光从阳晴身上溢出。
「你忘记了么？为人报仇而讨伐怪物的，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啊」
一股喷发而出清冽灵气，瞬间将绯月的鬼气反压回去。
大岳丸那时候，是由于事发突然时间不足，所以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时间已经足够了。经过秘密恢复之后，开始反复加持的对鬼用咒术，其力量已经足以媲美先前的“降神”了。
面对再次踏出一步的现代最强阴阳师，绯月的脸色逐渐改变了。
从先前看有些乐趣的玩具的眼神，变成了看对方明确有威胁的眼神。
「不去吃人，只是和大家一起生活的话，就没事。但是，如果你要吃了远藤大人，或者是他最重要之人的话，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以竖起的食指与中指结成刀印，如同劈竹子般对着绯月从中往下一划。
接着，阳晴以断然的态度宣告着，
「只要我安倍晴明之末裔，藤原陽晴还有一口气，你就永远别想伤害远藤大人！！」（十字：深渊卿太丢人了……被幼女保护是怎样啊？打个电话让魔王派希亚或提奥过来很难么？？？）
那是，将用自己的一生来监视对方的宣言。
这等同于言灵的话语，从中没有一丝的虚假。
藤原陽晴确信，只要用合适的方法与必要的时间准备，就算是传说中的鬼，自己一样能够讨伐掉。
「……呼呼。果然是个有意思的小丫头呢」
绯月愉悦地笑了起来。从容地、优雅地。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如果这不是错觉的话，绯月看起来像是正在冒着淡淡的冷汗。
虽然对峙状态没有崩坏，可就算是传说中的鬼也明确地理解到“如果真要打起来，自己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
延续千年的阴阳师血统，即便是到了现代，似乎对妖魔仍旧是明确的威胁。
见到此番光景，在场的所有人不仅如此想道。
——这个幼女，真的好——帅啊！
如此。
无意间有「不、不秒了。这孩子，是超乎想象的人才啊。正妻之座危矣！？」这样的低语声。
低声细语的自然是拉娜桑了。这可是自浩介对她告白以来，首次出现的焦躁感。（十字：看来，继月大人之后，你也是正妻（笑）了……233）
拉娜大姐不能输的战斗，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刻的这里了。
心神合一。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哈乌利亚的矜持吧，拉娜就这样走到了阳晴的身边。
取下了发箍形的伪装神器，显露出了真身。
见到突然“咚”一下蹦出的兔耳与兔尾，内心已经陷入“御姬大人狂热状态”的藤原与土御门家的人一时间忘记了呼吸。陽晴自己也是，吃惊的赶紧转头望来。特别还有大晴，仿佛受到了什么特别冲击一般凝视着。（十字：莫非大晴也是兔女郎控？？）
「初次见面。我是拉娜·哈乌利亚。从异世界来的兔子姐姐。以及，远藤浩介在这世上最爱的女人哦。」
竟然不是一直以来的哈乌利亚式中二味满点的自我介绍。
但是，脸上依旧挂着哈乌利亚族特有迷之无敌般的笑容，并昂首挺胸着。
「如果你愿意，可以将你列为浩君的新娘后补。但正妻是我不会变！　想独占的话，我劝你放弃吧。如果要来硬的我也会做你的对手！」
面对酒呑童子，拉娜毫不畏惧做出了正妻宣言。
并非是拉娜虚张声势，毕竟就厮杀手段而言，她也是一流的。而绝地反击更是哈乌利亚族的传统技能了！　这就是她的自信之源。
关于这点，绯月也感觉到了吧。她看待拉娜的视线明显和之前如看待飞虫似的不同了。
「……哦呀，不过是兔子罢了，也这么会叫唤么」
「既然是丈夫的敌人，那么就在黑暗中割掉其头颅。这种事还是能做到的！　我可是正妻！　我可是正妻啊！」
因为是重要的事所以说了两遍。眼睛吧眨吧眨地望着绯月——才不是，而是望向了阳晴。
看到拉娜这样，艾蜜莉她们自然也不得不跟上了。
「我、我也是……诶哆、诶哆……对了！　鬼什么的也能狠狠毒死吧！　输、输给九岁幼女什么的我可不能接受！」
「那么，我就宣言要使用重型反器材狙击步枪来对付你吧。陽晴酱，我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哦」（十字：凡妮莎你本就是个凑数的搞笑角色啊……）
「我、我也不会输给年下的驱魔师之类的哟！毕竟我也是最强驱魔师啊！」
緋月的眼睛依次扫过艾蜜莉她们，并眯的越来越细。但是，她并非是感到胆怯了，某种意义上她现在的心情和拉娜差不多。
另一方面，明明已经下定决心分出胜负的阳晴酱，却在其他方面被人擅自燃起了对抗心，这反倒让她眼神游移不定起来了。或许她此刻心情如同遭受了友方的炮击吧。（音符：保护我的敌人，痛击我的队友）
「那、那个各位？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啊……我只是决定，要用这一生来报答远藤大人对我的大恩大德啊……」
阳晴酱手上对绯月而结成的刀印其轨迹都开始散乱了。
「也就是说，你也想要和他度过一生，不是吗？」
拉娜姐姐总结的简单粗暴。陽晴只能呼啦呼啦地摇头。
「那、那样的事我没有考虑过啊。毕竟已经有大家在了，我只是……能帮上忙就行了……」
「不行啊！这种想法是不行的！」
最想独占浩介的艾蜜莉酱，不知为何，却用最响亮的声音说道，
「这种和优花一样的想法，会让你沦为情人的啊！」（十字：噗哈哈哈！真就隔空迫害优花……233）（音符：不好意思我也没忍住.....）
「情、情人！？」
原来如此。既希望有特别的关系存在，又想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感，确实是满满的情人味道。被推选为这方面代表人物的优花酱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表示：淦！
「但、但是，那个，对我来说还太早了啊……遠藤大人又是很健全——」
说到这，话音突然断了。看了看浩介，又看了看拉娜她们。
「遠藤大人，像我这样的小孩子，果然还是无法像看待她们那样看待我的吧」
「呐，陽晴酱。为什么要将健全这部分消除掉啊？　呐，为什么啊？」
浩介的指摘被华丽的无视了。这不废话么，都让复数位女性同时侍奉了，还给我谈什么健全不健全的。
拉娜瞬间抓住机会对阳晴发动了乘胜追击。
「那种事，再有个五年、十年自动就解决了！　缪大小姐比阳晴酱你还小，可却已经在瞄准成为她爸爸也就是我们BOSS的新娘了哦！」（十字：阿一风评被害……233。这样下去缪就要创造出既定事实了哦。）
「父亲的！？」
陽晴酱，再次遭遇未知概念。这种形式的爱也是可以的么……对于不知道详细信息的阳晴来说，仿佛是自己常识世界在崩塌一般，眼睛开始转圈圈了。
「正妻的我绝对允许！　那么，陽晴酱，你的心意是如何呢！」
「那、那个，现在酒吞童子的事——」
「咱也想知道啊？」
「欸！？　为啥啊！？」
阳晴酱本来觉得自己的心情这种事无关紧要而打算转移话题的，结果反被绯月催促了，这下让她觉得狼狈不堪了。
大晴爸爸只能睁大眼睛望着。如果他不是被服部抓住手腕的话一定已经跳出来了吧。一族中的所有人此刻都把视线集中到公主大人身上了！
为何，状况会变成这样啊！？　阳晴酱的视线更加游移不定了。
「咱承认。小丫头，不，晴明之末裔——陽晴。汝确实是拥有毁灭咱之力量的稀有人之子。那么，汝之动向，咱自不可能视若无睹了。汝要处在什么位置，现在就好好明确一下吧。」
「呜，欸，呜……」
先前那个“真的非常帅气的阳晴酱”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现在气氛再次被绯月笑容的压力反推回来了。
「哦，喂，你们快住手啦。陽晴酱很困扰——」
「浩君你给我闭嘴！　不能打扰女孩子最重要的时刻！」
「抱、抱歉……」
被最爱的恋人这么说，也就只能闭嘴了，浩介，弱爆了。
「陽晴！　就干脆说了吧！　那种不健全的男人——」
「父亲大人还请您沉默一会」
「真、真对不起……」
被最爱的女儿这么说了，也就只好沉默了，大晴爸爸，弱爆了。
不过，或许是因为父亲的话而下定了决心，深呼吸一下，两下。三下。
陽晴，鼓起了迄今为止从未有过，不知何处找来的未知勇气。将深埋于内心最深处的锁打开，好好确认了隐藏在其中的心意，将其化为言语传达给对方。
满脸通红，
「如果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话……那等我成为大人的时候也可以……」
用几乎就要消失的声音，
「就算只是末席也没关系……也请让我幸福吧」（音符：来人！给我毙了浩介！）
最后的话几乎是咬着牙齿，拼命挤出来的了。
但那是没有任何欺瞒，是纯粹的，谦虚的好意。
总之，大晴爸爸的眼神死了。服部说着「我能明白的，这种心情。」感同身受地拍着他的肩膀。藤原与土御門众人的表情极为复杂。艾蜜莉等人则「这、这就是大和抚子……？」有些打颤了。（十字：服部其实很乐于见到阳晴成为深渊卿的妻子，毕竟深渊卿身边这是唯一的日本妻子，对日本政府的立场而言这是很有利的）
拉娜用手肘顶了顶浩介的侧肋，示意他也说些什么。
看到通红的、浑身发抖的阳晴，确实，自己也应该说些什么才行……但，在此之前。
「真不错。确实，真不错啊。」
吧唧一下合起了扇子，发出清脆的响声。
「汝之气概，咱确实领略到了。久别千年的这个世界，可爱之人变多了啊。这真是太好了」
「诶哆，緋月？」
浩介有些吃惊的呼唤她。拉娜与陽晴还有艾蜜莉等人也都注视着绯月。
那种表情，是与至今为止都不同的，如同小孩子般纯粹的喜悦。
「把并排着的情敌全部踢飞，将最爱汝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是件很有魅力的事么……诶，诶，咱决定了」
暴虐的食人之鬼似乎得出了某个结论。
她可是那种可以带着满脸开朗笑容将活物鏖杀的存在，必然的，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心……
「咱的一切，都愿意遵从亲爱的汝之意志」
说完，绯月屈下了膝盖。（十字：一看势头不对，就撂最狠的话，下最快的跪么？233……）
「不仅是被最爱的男人所拥抱，还能被可爱的女孩子们包围着，意外的，很不错吧？」
于是乎。
就像以前，阳晴在异界的山里所做的那样，整理好身上穿着的和服后、正襟危坐，叠放三根手指低下头去行礼。
「将来，还请多多关照了。」
这是绯月抑制了鬼的斗争心和强烈的执著心后，选择接受共存的宣言。
作为鬼，屈膝跪下，还底下了头，这就是最好的证据了。
或许，会爱着强大之人也是鬼的特性，这也说不定吧。
浩介重重地叹了口气，并非是感到痛苦，而是一种为了转换心情的呼吸。
一拍之后，他走到低头跪坐的绯月身边。
「我可不会有老死之外的死法的哦」（十字：毕竟深渊卿还是凡人，即便是人类最强，但始终还是人类，而且他只想做个人类，和另外两位不同。）（音符：你觉得魔王大人会让你死？）
说着用手轻轻抬起了她的脸颊。
「死后，如果你不介意是个干瘪的老头子身体，那就随你喜欢。另外，我的人生总会卷入各种麻烦之中吧，那如果有个万一，不幸身死，到时候如果还有遗体的话，就交给绯月你了。」（十字：我有些不理解浩介脑回路，既然连光辉都知道带复活神器出门，你就不会问阿一要个？）
「咱所爱着的汝哟……」
浩介苦笑着说出这样的话，正是为了稍微回报绯月作为鬼女的心意吧。也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绯月的表情又变得像恋爱中的少女一样华丽了。
緋月站了起来望向拉娜那边，只见对方一脸欣慰与满足。同时，她们又将视线转向了阳晴。
在她们的催促下，浩介只好带着困扰的表情对阳晴说话了。
「陽晴酱」
「！　呼咿！」
又不是要去“战斗！”只是稍微谈一下话罢了。这时候还会咬到舌头。恐怕是因为羞耻心而快倒下了吧。
「你的心意我会好好接受的，谢谢你」
「好、好的」
「不过吗，就像阳晴酱说的那样，那些都可以等你长大之后再说，不是么？在那之前，阳晴酱还会经历许多新的邂逅吧。」
「……即使如此，我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吧。不过现在，就先保持这样也没关系。非常感谢您，遠藤大人。」
实际上这种说辞似乎让人觉得还是被甩了，但阳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悲伤。倒不如说，因为被说还会经历许多新的邂逅反而让人有些生气，不过也因此重新下定了决心。
「这样就好！这样浩君这边，就算是一件事落成了！」
拉娜说着“啪”地拍了一下手，周围一直紧绷着的空气终于松弛下来了。
长夜中的死斗，终于落下了帷幕。
在这之后。
阳晴再次举行了关闭龙穴的仪式。
艾蜜莉则是使用在王树的禁域中采集到的珍贵药草所研究调配出来的新特效药，分发给藤原与土御门家那些疲惫的人。
以防万一，老爷子正在用“六壬式盘”调查与黑衣人一起掉落进龙脉的封印九尾的咒物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服部更是需要与多方面联络才行。
先去听到爱女向别的男人告白而大受打击的大晴爸爸，再见到货真价实的兔耳后心情恢复几分，「既然兔耳娘真的存在的话，那或许马娘也真的有？」并以认真的表情似乎打算好好去问问。（十字：几乎实锤白米在玩赛马娘了。）
对此，阳晴酱一脸笑容，「还不快点和母亲大人联系啊！」地发怒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段修整与处理收尾工作的时间。
浩介也想松一口气，但一想到自己还得向南云以及大家报告就头疼了……绝对，会被戏弄，不由得开始眺望远方了，又过了好一会儿才下定决心去报告。
这时，突然想起了来电铃声。
这次不是浩介了，而这铃声居然来自离着不远处的泥土里。
「唔？　我的么？　是被马鬼耍的团团转时弄掉的么……」
「行了，爷爷。您继续式占吧。我去帮你拿来」
清武说着去把老爷子的手机从地里挖出来接通了。电话另一头似乎十分兴奋的在怒吼着什么。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有人的视线集中了过去。而接电话的清武表情也变得越来越难看了。接着，
「爷爷！　是出云分家打过来的！　大社被袭击了！」（十字：出云大社，可以说是在日本神道中有着核心地位的神社了，毕竟八百万神灵要在那里集会的。）
「你说什么！？」
正在众人处在惊愕之中时，接着，又换服部变了脸色。
「哈啊？　正确报告是……京都御所发生迷之发光现象？」（十字：京都御所。既平安京时期到明治维新时的日本皇宫，现在还保存完好）
异变似乎还没有结束。这次又轮到清武自己的手机开始响了。
「大賀！　你啊，至今为止都到哪去了啊？　开什么玩笑！？　什么去“正义”了啊！　欸？　晴明神社有入侵者，所以去“正义”了？　结界似乎受损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不，先别再“正义”了！」
连情报共享的时间都没有，阳晴与老爷子的表情此刻也都变得极其严峻了。
「这是……公主大人！　感知到污秽了！　流向是……东面？」
「呜，葛之叶大人？　这个焦躁感……神讬？　警告？」
就在混乱与困惑开始高涨起来之时，终于浩介的手机也开始响了。
这次是从靠谱的BOSS那里打来的。
然而，就在此时，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莫、莫西莫西，南雲？」
『遠藤。这边的骚动和你的事件，果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对方吐出了很多情报呢。但是，在共享详细情报之前，先看一下网上的新闻吧。』
「欸？　网上的新闻？」
最快反应过来的是凡妮莎，她迅速掏出手机，熟练地打开了新闻页面。
接着，睁大了眼睛。
赶紧把画面调整到了众人可见的大小。
用扬声器模式重播了紧急速报。
那是，
「欸，偶然……不可能，对吧？」
不由地怀疑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日本引以为豪的最高山——富士山此刻正喷发出滚滚的黑烟.........。




◎014深淵卿第三章 住宅街的人外魔境
白米：让各位久等了，真是十分抱歉！感谢各位读者关心我的身体状况，托各位的福已经好很多了。总而言之，最近这段时间没有更新真是非常抱歉。不过在这一话中会放出很多线索和情报，并且不出意外的话，下一话就是最终话了，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时间稍微往前回溯一些。
在阿一他们出发去修学旅行的第一天夜里。
「嗯，这边没什么问题呐喏！　爸爸，修学旅行，要玩个痛~快哦~　那么晚安！」（十字：这里接的修学旅行篇时阿一打给缪的那个电话。）
在南云家的客厅里，传来的是缪响亮的声音。
此刻她正坐在沙发上，满脸笑容地一手拿着电话，与电话另一头的阿一爸爸互道“晚安”。
电话挂断之后....................
「噗哈哈……总算是搪塞过去了！」
缪卸下了职场里面对领导只能假笑的面具，换成了一副不想上班的表情。
「好厉害啊，缪酱！　骗过那阿一了！」
「啊啊，要是半途暴露了，我还在想该怎么办好呢……」
「将话题转移到伴手礼上来真是太明智了！缪！」（十字：魔王家的教育总觉得哪里不对……）
菫、愁、蕾米亚都对此赞不绝口。大概是因为之前太过紧张吧，缪从接电话时的“正襟危坐”变成了现在的“葛优瘫”。
这时，提奥开门走了进来。虽然她穿的是一身无袖衬衫加牛仔裤的随意打扮，可脸上的表情却意外的认真。
「刚才，和服部殿联系了。好像现在政府内部已经陷入混乱状态了哟」
「政府么？」
如此，菫他们也以认真地予以回应。
「嗯姆。因为这个原因情报的传递出现了问题，估计此刻正在为了善后而不断努力中呢吧。」
「这么一来，那些看来真的不是错觉啊」
愁不禁摆出了啧舌不已的表情来。
这是，今早阿一他们出发去往京都之后的事。在他去工作的时候，工作中，然后特别是回家的路上。无论是愁还是堇，都感觉到附近有什么不自然的视线，或者说感觉像是被人跟踪了。
虽说现在已经恢复平静了，但是相应的南雲家也有自己立场。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故意选了一家客流量大的人气家庭餐厅，与提奥联络汇合后再一起回家，这一判断目前看来是相当正确的了。
好像又有什么人想打南云家的主意了。
并且，恐怕还是刻意瞄准了阿一他们去修学旅行不在家的时机。
「据服部殿说，是有某派阀安插在各部门的人，破坏了情报的传递。当下正在加紧确认状况中。如有什么变化，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并且服部殿还打算要派遣几个信得过的手下过来。」
「某个派阀的人士？　事到如今还犯蠢？」
「蕾米亚说得是啊。但，不知为何突然就出现了硝烟味。希望那些蠢货别闹出什么幺蛾子来才好……」
之前加入“善良生产者”行列的政府职员已经不计其数了。
当他们理解到回归者的能力是真实的，便想将其据为己有，然而，他们手段尽出却无功而返，还遭到了惨痛的报复，最后多亏了“对话框”这一临时职务的协调，才使得这一切平静下来。
未知的东西本身就充满了恐怖。更何况，还是能够危害他人的力量，其造成的恐惧自是不必多说。
所以，通过历代“对话窗”的工作人员，阿一他们应该很好地交换了信息了才对……
事到如今，在实力差距悬殊的回归者们面前，他们还想闹出什么新花样来呢？
「姑且，还是和鷲三桑他们联络一下比较好吧。」
「既然与警察有门路的话可以联合一下警察来强化警备维持街上的安定吧。现实忍者——不对。将杂技集团的门徒们召集起来分散到各个家庭做守卫工作的话，确实能够让人安心不少呢。」
「菫奶奶。在自己家里就不用改口了呐喏。缪呢，不久之前请他们教我“小杂技”呢，结果他们喊出了“八重樫流忍法！　水遁・水瞑弾之術”这种话呐喏。还一脸得意哦」（音符：我大鲛弹之术第一个不服）
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种将存储在手掌中的水投掷出去，用水滴攻击对方眼睛的技巧。古时还有用叶子沾着毒液来投掷使用的方法。这种需要让水在投掷过程中保持块状而不散开其实是很有难度的高超技巧。然而，缪已经学会了。
现在还是先把身份显而易见的八重樫一族所坚持的神秘主义丢在一边吧。
「话说回来，这样真的好吗？义母大人啊。毕竟是主人的事，虽然是小事但也算是异变，如果不及时通知他的话，之后他会不会生气呢？　当然！　到那时希望能让妾承担全部责任——不，是务必才对！！（喘粗气）」
「阔啦，提奥酱！　不要因期待责罚而哈斯哈斯啊！　口水都流出来了！」（十字：提奥的口水收集起来可以做龙涎香卖钱么？）
「提奥姐姐。给，纸巾。」
「呜，抱歉抱歉」
「真是行云流水般利落啊，缪酱」
提奥最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得到过“奖励”了，毕竟各种事情接踵而至让人应接不暇，这就导致某条废龙开始欲求不满了。有些怀念那根击龙杭了……
「比起这个！不稍微传达一下真的好么？」
蕾米亚“啪”地拍了下手，让气氛恢复了正常。
「哦哆，差点忘了。服部殿那边已经提醒过，让他别说了，他可是相当不情愿啊。说是魔王大人万一真发火了可怎么办之类的，都开始哭了。不过好在他手边还有很多情报需要确认，这件事勉强算是答应下来了哟……」
「是、呢……我也知道哦？　这种事。最好还是通知阿一。但……但是啊……」
菫放在膝盖上的手握紧了拳头。她微微低下头，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但却能让人感觉到她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这是一手坏棋，要是有个万一，这个选择将会是最愚蠢的。但是，这件事最让她烦恼的是在理性之上出于感性的部分。
在这样的妻子的手上，愁很温柔地覆盖上了自己的手。
「……毕竟是修学旅行啊。高中生的，一辈子一次的修学旅行、呐」（十字：不，实际上只要魔王愿意，做个几百年高中生也是可以的啊……233）
从生死难料的旅程中归来，又火急火燎地与这世间的好奇心以及恶意战斗，最后才好不容易回归平静的校园生活。
然而，原本修学旅行早就结束了，虽然谁也没有怨言，但是，菫也好愁也罢，还有其他回归者的家人也是，都在为他们没能参与高中生活中最大的回忆创造机会而感到遗憾与惋惜。
这时突然传来了令人意外的好消息，虽说只有一个班，但可以为他们补上这个残缺的遗憾。
即使明知道学校方面也有自己的算盘，但回归者家属们依旧对此举充满感激。
「确实，如果是阿一，这种程度的事，毫无疑问的可以做到一边应对，一遍享受修学旅行的吧」
「但是，这么一来，心底深处就会一直保持警戒吧。再想作为一个纯粹高中生去体验高中生活最后的美好回忆是不可能了吧。」（十字：就这个时间点上，阿一正在和优花两人独处，气氛正好中……）
就算是作为回归者，就算是拥有无人能敌的力量，但是作为学生的本分而去享受学生本该有的生活时为什么要被妨碍呢？
作为父母亲人，这是无法原谅的事。
真就只是纯粹的，希望他们全班一起愉快地度过修学旅行时光而已。
「当然了，真到我们无法应对的时候，还是会联络的。」
「阿一他考虑过各种各样的事态，平时就为我们准备了各种自保措施，万一真要发生了紧急情况，一瞬间就能赶过来驱逐他们了不是吗？」
所以，在对事态真的感到无能为力、变得危险之前，就请不要在意这边的事情……
在听到这样的父母心声之后，提奥和蕾米亚也只能苦笑着耸了耸肩。
「嘛，反正还要再等些情报。如果只是一两只蟑螂出现这种程度就要联系主人的话，未免也太给他添麻烦哟。再者，不还有天职为“守护者”的妾身在这的么。但是！」
理解归理解，只是，后面加上了一句“但是”。
「危险性的判断由妾身来负责。可以么，义母大人，义父大人？」
「诶，当然可以了。这简直是有龙神大人的加护了啊。」
「啊，我也向你保证全听你的。给你添麻烦了，拜托你了呢。」
那么，接下来事态会怎么发展呢？
如果只是蠢货犯蠢，那就正如提奥所说的，如同对付厨房里的黑色G一般就行了……
「嘛总而言之，还是先向鹫三桑他们传达政府的事吧」
「嗯，您说的没错，义父大人。还不知道对方的目标是谁，所以也该提醒其他几家都注意一下了。」
这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愁的手机。来电显示为“忍者大师”。也就是，八重樫鷲三桑了。
愁接通了电话，并开启了扬声器模式。
然后，
『愁君，我这边确认了所有的家属的情况。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看来我们确实被什么人给盯上了。并且规模似乎比我预想的还要大，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让人觉得很奇怪。』
从没有客套直奔主题就可以看出，电话那头也是“里模式”全开状态了。
自然而然紧张起来的愁开口寻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鷲三回答『这其中混杂本人的一些猜测』接着之前继续说了下去。
『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南云家之外，对方还进行了其他几家跟踪和监视。有几个家庭感到了动荡不安的迹象。但是，如果说是有组织的动作，却太过杂乱无章了。不像是受统一指挥，或者说是就如同指挥系统分崩离析了一样』
「鷲三殿。这里是提奥。您的意思是有复数个机构参与其中了么？」
『这样想是最为妥当的。他们之间在互相牵制，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互相倾轧的可能性。我这边也接了找到了类似的痕迹的报告。』
看样子，事态似乎比想的还要混沌一些的样子。
这种事态已经算是有些严重了，在我方毫不知情的时候对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提奥快速传达了从服部那里听到的关于政府的消息。
『呼嗯。但是，我觉得恐怕不仅仅是派阀内部斗争那么简单。土井君……也就是管辖警署的署长说，最近似乎有很多外国人进入城市』
「外国？　会是哪个国家啊？」
『关于这点还没查清。不过，似乎并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
这样子……就难以判断了。状况无法掌握啊。
只是在监视吗？其目的是什么呢？难道瞄准了所有回归者的亲人吗？还是说守卫的势力和袭击的势力混杂在了一起呢？
真是很奇怪的状态。
由于实在无法判断危险性，愁他们只能抬头仰望提奥交给她来决断了，只是他们的眼神中还带着稍许祈祷。
「……不管怎么说，在回归者们不在期间，有很多人在其亲人们周围徘徊，这一点没有改变。」
果然，还是需要联系阿一他们了么……菫与愁无奈地垂下了肩膀。
如果只是针对南云家的话，无论是有怎样的敌人来，提奥都有能独自应对的自信。可是，这次需要保护的对象太多了，并且范围很广，这就很棘手了。
没有什么比安全应对更为重要。提奥在听过堇和愁的父母期望的心声后，不得不用道理来说服自己，但是……
「提奥姐姐，我想还没到那种时候呐喏」
「姆？　缪？」
全员的视线集中向了缪。缪在沙发上摆出了仁王立的姿势。鷲三也在电话另一头听着这边发生了什么。
「一直以来总是依赖爸爸他们，缪身边也是有着很强~的伙伴们的哦！　那么首先，拜托了，大家！」
强大的伙伴？　就在开口询问之前，缪就已经小跑着穿过了客厅，并“啪嗒”一下打开了窗户跳了出去，在庭院中转了一圈站定。接着，她背对庭院，从脖子上取下了属于他的宝物库。
「大家～、把力量借给我！　呐喏！」
因为已经是夜里，所以需要注意一些。于是出现了调低了音量的爆炸声与七彩烟幕上升的效果。
庭院中出现的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魔偶。没错，
——大罪战队恶魔连者！！！
于是乎。他们各自摆出散发着中二芬芳的姿势，带着时尚品味的面具，因公主的召集而出现了。
接着，
「艾嘉莉~桑！　快来帮我！」
「是，我的小小淑女！　超绝可爱清纯系天才美少女妖精艾嘉莉！参上！」
就像是某斯坦O一样，在谬的背后与光芒一起出现的，那是拥有“神之使徒”美貌以及三对六枚呈几何学图形的半透明妖精羽翼艾嘉莉。
左手叉腰，右手在眼前摆出绮罗星的姿势，一只脚轻轻抬起，不知为何四周还有星星状的光芒闪烁着。非常烦人。超级烦人。表情也让人觉得相当欠揍啊！（十字：没错，又是米蕾迪的招牌动作。我总觉得不是艾嘉莉所说的学自米蕾迪，而是真有米蕾迪的魂魄混杂进去了吧？）
一起出现的还有手掌大小的蜘蛛形格雷姆们——阿拉克涅部队，此刻它们正集体「咿——叽！！」地摆出姿势为艾嘉莉的登场而洒出花瓣，真是十分多余的功能。
「呃、哼，说、说起来还有这些家伙们在的啊」
藏在格雷姆中的司掌七大罪的大恶魔们，以及在妖精界显现出肉体而重获新生的艾嘉莉登场，这让提奥的表情抽搐了起来。
看样子，过度保护的阿一爸爸，为了女儿的护卫终于连神之使徒都派出来了……
「路~酱，你们叫一些恶魔桑来帮忙吧，艾嘉莉桑也——」
「大小姐。只给这些家伙加上“酱”是太狡猾了。也给我一个爱称！可爱些的爱称！不然我就不工作啦」
一瞬，缪的表情闪过了「好烦……」的神色，大概是错觉吧。
「诶~哆，那么，艾嘉酱也——」
「切的也太随便了吧，大小姐啊。您把我当成搞笑艺人了么！？」
「……艾~酱？」
「您不觉得对不起某个伟大的摇滚明星么，大小姐。真是的……」
啊，这次确实是「好烦」的表情了！　全员的见解如此一致。
但是，因为是请求协助的一方，所以忍着抽搐的笑容继续应对的缪，这是多么成熟的应对方式啊。
「咳哼，艾嘉莉酱——」
「不对啦，不是这样的吧！　艾·嘉·莉·碳！　艾嘉莉碳~，充满爱意的喊出来吧！」
「啧」
「缪！？」
蕾米亚嘴里飞出了悲鸣声。这也难怪吧。今年才六岁的女儿竟然明显地啧舌了！　那样的女儿，从来没见过啊！（十字：不难看出，蕾米亚试图把缪培养出温文尔雅的千金大小姐而操碎了心，然而这一切只能是徒劳的了，毕竟她是魔王的女儿啊。）
「我希望艾嘉莉炭你和其他的阿拉克涅们去保护别的家族们呐喏。」
「那里，应该要用更加可爱些的语气说——」
「……」
「是是的，女士！！　一切听您指示！！」
幸好（？），在对艾嘉莉下达指令时，缪的正面是面对着艾嘉莉的，所以在身后的愁他们并没有看到当时缪脸上的表情。（十字：自己脑补缪一脸太妹大姐大发火的表情）
但是，从原本打算进一步对缪蹭蹭脸的艾嘉莉，瞬间变成职业军人模范般回答以及敬礼的态度来看……显然，当时缪脸上的表情绝不是该出现在六岁幼女脸上的吧。
缪低着头小声喃呢着「……爸爸啊，其实不是为了给我做护卫，而是嫌烦才把她丢给我的对么……」（十字：难道如今的阿一连缪都坑了么？！）
「诶~哆，缪？　艾嘉莉桑和阿拉克涅桑它们——」
「蕾米亚大人，是艾嘉莉炭哟」
「……艾嘉莉炭她——」
「完全不行啊！　试着句尾加上♡的感觉来——实在万分抱歉，女士！」
此刻蕾米亚脸上到底是怎样的表情呢。一定是和女儿一样的，总之绝不该是“啊啦啊啦哦呼呼系大姐姐”该有的表情来着。
你啊，快把嘴闭上吧……不仅是愁和堇，就连提奥和背后大恶魔们也投来这样的视线，蕾米亚继续往下说道。
「艾嘉莉炭♡和阿拉克涅先不去说，可是连恶魔战队，格雷姆都满街跑的话……反而会引起大骚动的不是么？」
原来如此，这份指摘合情合理。愁他们本来就恶魔召唤之类的事完全不懂。
然而，对于这份疑问回答的并非是缪，而是恶魔战队。
昏暗的黑色光芒包围了七个格雷姆。正这么想着时，格雷姆们发出“咔哒”一声后颓然不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七个凝聚了黑暗的“影子”站在了庭院里。几乎没有眼睛和鼻子可以识别个体的东西，就只是个影子。但是，他们却像是3D全息影像一般立在那里。
啊，果然，他们摆出了中二芬芳的姿势，这一幕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看什么皮影戏或某种行为艺术展示，颇具娱乐感。
与此同时，南雲家庭院的一角，缪拜托阿一做出来的小池塘中开始咕嘟咕嘟地翻起气泡来。正当大家好奇发生了什么，就有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扑面而来，
——咿 嘎啊啊啊啊啊啊啊
无数可怕的咆哮声响起——
「啊，对不起，恶魔的大伙们！因为是晚上，所以请安静一点，呐喏！」
——咿？！嘎啊啊～
压抑了声量的恶魔们被从地狱里召唤了出来。
南云家的围墙上只有影子在蠢蠢欲动。感觉表现的十分客气啊。
「诶？　这是什么啊。妾身也搞不懂了……」
不知何时，缪都能打开地狱之门，使役恶魔了啊。（十字：毕竟是缪，后日谈里的天，吐槽就输了）
提奥一脸困惑与动摇地喃喃自语，同样对此一无所知的蕾米亚妈妈摇摇晃晃地瘫倒在沙发上了。
「水是通往诸界的天然之门，这是远藤告诉我的。路~酱他们这些地狱魔王们可以使用吧？于是和爸爸商谈了一下，拜托他做了个辅助的神器哦。」（十字：这做出的怕不是萨格里特·诸界之钥吧？233）
所以，和爸爸商谈的结果就是，如果是和以前恶魔崇拜者袭击事件那时一样“影子水准”的恶魔“二十只”的话，可以凭缪自己的判断确认是否许可召唤。
之后从通过了爸爸的超威压感面试的“小公主的恶魔亲卫队”成员们中确认过。的确可以通过位于地狱本体的神器来回应召唤。
另外，在面试开始之前，地狱中有过一场极其惨烈的选拔赛，其惨烈程度，是名副其实的真·“阿鼻地狱”。
题外话就先说到这里。
「哦呀，大小姐。有什么出来了哦？」
艾嘉莉桑饶有兴致地看着冒泡的小池塘。愁他们则是「欸，还有什么要来么？」战战兢兢地看向庭院。
小池塘只是泛着细微的波纹，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东西……
「哇啊，斯~酱、米~酱！　流~酱，你们也要来帮忙么？　欸？　靠近河川的话，姬酱和凯尔酱也能助一臂之力？　谢谢大家！！」
似乎只有缪看到了什么。不，现在隐约可以看见长着鳞片的小孩子大小的什么，像盘旋翻滚着的蛇一样的什么，像在空中跳跃的鲤鱼一样的什么，还有穿着和服的美人，以及像半透明的马……
啪嗒一下，小池塘的中心不自然地荡起一阵水花。
「那是什么啊！　妾身，完全不知道呢！？」（十字：提奥，你引以为傲的“龙之瞳”怕不是瞎了……）
提奥发出了混乱的惊叫声，啪一下睁眼醒过来的蕾米亚妈妈，当看到自己女儿正在与一群正体不明存在的朋友们嬉闹着，又发出呼~地一声晕了过去。另外，这些朋友的存在可是连阿一爸爸也不知道的。
「米、缪酱？　那里有谁在么？　看起来隐隐约约的……不知道是哪位啊？」
「咩啊？　诶~哆呐，水虎之斯~酱，蛟之米~酱，竜魚之流～酱，橋姫大人之姬酱！　还有凯尔帕之凯尔酱~的说！」（十字：缪，你可以去举办百鬼夜行了……233）
「原来如此完全不懂！」
「大家都是好朋友，因为和缪有联系，所以只要有水的地方随时可以过来找缪玩呐喏！」
「嗯，更加搞不懂了！」
『这怎么可能……真的存在么……』
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愁将电话转为了可视模式，这一幕让鷲三桑的下巴都快惊掉了。
如果，最強陰陽少女与其一族之人在这里的话，看到缪不用任何“束缚”单凭自身就能和这么多“化身”结为友好伙伴，估计都得翻着白眼晕过去了。（十字：如果缪学了阴阳术，阳晴就可以变成“最强阴阳少女（笑）”了，惨……）
这时，电话的另一边突然吵闹了起来。
『什么？　给我正确的报告！』
「鷲三桑？　发生什么了？」
一时间，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怒吼，一拍之后。
再次出现在画面中的鷲三表情变得严峻了。
『似乎有几个家族遭到袭击了』
听到这个报告大家一时屏住了呼吸。
『所幸，被门下的警官和天之河家的美耶、坂上家的芥末所被击退了。』（十字：芥末是龙太郎家的狗，学园祭篇里变成了狼）
八重樫流的师范、金属球棒＆喧嘩殺法单挑无敌的天之河家妈妈、能变成风之巨狼的坂上家门犬似乎都活躍起来了。
『真是些奇怪的家伙。和普通特工的氛围太不一样了，做事也让人摸不着头脑，总之在惹出事来之前先打到吧……详细情况之后再说。你们那边能马上派遣战力过来么？』
「目前已知情报太少了呢。以防万一，南云家已经准备好扩张空间来提供大家避难了。总之，缪哟，拜托你了呐」
缪的战力能将事态压制到何种程度。这将是保证阿一他们修学旅行能否圆满结束的关键所在了。
觉察出提奥话中的意思，缪使劲点了点头。
接着，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对着已经化为人外魔境的南云家庭院传达出自己的心意。
「大家。缪呢，想要保护爸爸他们最重要的时间。但是，缪自己很弱，没有什么力量能做的事太少了，所以……拜托大家了。把力量借给我吧！」
对于深深低下头的缪，那些人外朋友们，没有一人提出异议。
艾嘉莉无声地摆出了单手绮罗星＆眨眼的动作来。
大罪之大恶魔们则如同剪影表演般回应着。
——咿 咿 咿 咿 咿 咿 ！！
——哦哦哦哦哦！！
阿拉克涅部队与公主亲卫队都燃起了气焰。
化生们也以让小池子喷出水来以示回应——
突然传来哗啦一声窗帘猛然拉卡的声音
是对面邻居家太太。看她脸色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搞什么啊！　明明电视剧正放到最精彩的地方！」地开窗朝这边喊来。她一只手上正拿着电视遥控器。
话虽如此，但也只是刚一开始而已。就算南云家的宅地被认知阻碍结界包裹着，但其中散发出的可怕气息与不寻常的阴森诡异却还是能被常人感觉到的，这就使得邻居太太的脸色立刻由红转为煞白了。
「吵、吵到您真是抱歉！　马上就安静下来，呐喏！」
缪酱不停鞠躬道歉，愁他们也出来陪着笑脸不停鞠躬道歉了。
呜、嗯。没关系啦，知道了就好了。对方也陪以笑脸，小心翼翼的的回应着，他家丈夫赶紧以惊人的气势拉上了窗帘。就像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一般。
最后，
「那、那么，大家～，就拜托你们啦～」
如此两手遮住嘴巴，小声地发号施令了，
——了~解~了~
——咿~咿～
——啊~啊～
——啪嗒~啪嗒~
艾嘉莉它们小声回应，不稳定的影子们也在街道中四散而去。
结果而言，阿一他们确实毫无顾忌地尽情享受了修学旅行。
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了。（十字：远藤是真的惨……233）
『好像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啊』
「就缪酱比陽晴酱更能使役非人生物这一点上。看样子，她真要成为百鬼夜行之主了哦？」（十字：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浩介与阿一简洁交换了修学旅行中发生状况的情报。听到哪家都平安无事时，视线安心地看向了远方。
陽晴他们则「那孩子，到底是什么人啊！？」一脸懵逼的表情。
这先放一边吧。
「服部桑，你啊，是逃过来的啊？」
「啊呀，您在说什么啊」
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中的不自然了。服部是公安的人并且还是“对话窗”的负责人。虽说和浩介直接接触没有问题，但是作为行政管理与人员派遣说明层面上，就有不自然的地方了。明明有比他更合适出外勤的人员在。
也就是说，因为没有向魔王报告之前所发生的事，将会被其“问罪”，不知道如何是好时而正好碰上浩介这边的状况，于是一口气逃到京都来了……剩下其他讨厌的事都一并推给部下去做了。浩介是如此推测的。
看着服部转过头去眺望远方恍惚出神，然而额头上却在渗出冷汗来。浩介一看服部的样子就知道自己的推测八九不离十了。
结果，逃到这的他反而不得不投身与敌人拼尽性命的战斗，这只能说他的命运从出生在这星球上时就注定好了。就像某禁書的主人公那样，把「不幸哒——！」当做口癖也没违和感。（十字：不，人家当麻好歹有势力级的后宫团……）
『咳哼，那个。遠藤，关于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啊』
「哦、哦哦。但有时间慢慢说明么？　富士山现在在喷黑烟哦」
『还有时间的。其理由也会说明的，就算有个万一，去争取时间的人也已经派过去了，所以没有问题。』
「哦，有让月桑还是谁过来么？」
『不，我们这边也要处理我们负责的紧急事件呢。要问派谁过去了……问你的未婚妻才对吧。呐啊……拉娜？』
欸？　全员所有视线集中望向了拉娜，她的眼神开始游移不定了。眼珠如同比赛中乒乓球来回跳动。头上更是汗如雨下。
「那、那个，BOSS？　不是这样的。看起来、那个、您已经知道知道了啊，我们那个——」
『遠藤。哈乌利亚的一部分呢，伪装成返回托塔斯了，但实际上他们在富士树海里偷偷建设了秘密据点呢。』
「拉娜桑！？　你做了什么啊！？　我啊，身为下一任族长，完全不知道啊！？」
「但是、但是啊！你会反对的吧！？ 因为那片树海啊，实在无法让人舍弃啊！」
还有这样的事啊。
准备在王树森林定居的哈乌利亚们，包括拉娜在内一共三十人。然而，之前为了打下生活基础而来来到地球这边的哈乌利亚，包括卡姆在内一共有五十人，那之后，有二十人说是返回托塔斯了。
然而，他们是趁着拥有无限魔力的阿一随意打开托塔斯传送门的那会儿，巧妙地转移了BOSS的注意力，其中包括卡姆在内十个哈乌利亚伪装成已经返回的样子而偷偷逃出了圣域。还就这么回到了日本，又潜入了树海开始设置秘密据点了。
『嘛，就结果而言袭击树海那边秘密神社的相关人员，反被当做了入侵者遭到了击退，某种意义上算是帮了大忙吧』
即使如此，算计我的事实可不会改变哦？传来了充满可怕压迫感的声音。
拉娜开始发抖了。用如泣似诉的声音回答道。
「但是但是！　那可是布满手工陷阱的树海迷宫与深处的隐秘之村哦！？　这不是充满了浪漫么！　回头带BOSS去参观的时候满满都是惊喜哦！ 事先说明的话不就没那味了么！　之后可是会好好报告的啊！？　只要充满了浪漫色彩的话，BOSS也基本上都会认可的！　我们是这么考虑来着的！」
『……呃，嗯，嘛』
「弱爆了啊，南雲！　你的浪漫至上主义，已经成为恶癖级别了哦！？」（十字：不，倒是你在指望一个为了浪漫至上主义连月都能毫不犹豫下手的男人什么呢）
见到对话没有进展，阳晴不得不拉了拉浩介的袖子，示意自己要亲自与阿一寻问些事情。
「那个，南雲大人？　初次见面。我是藤原阳晴。请原谅我提出一些问题」
『嗯？　是被遠藤保护的陰陽小姑娘么。不用介意』
「那么请恕我失礼了。您说的秘密神社是指“右天之祠”——四神所对应的供奉祠堂，没有错么？」
『正式的名称我不知道。但是，幕后黑手确实打算破坏存在于富士山东西南北的四座祠堂。』
陽晴的视线来回看了看大晴与老爷子。二人都屏住了呼吸。
「右天之祠？」
浩介不解地歪过脑袋，却之间阳晴的表情十分严峻了。
「那是支撑天星大结界的关键之一。这是个两天平的结界，隐藏的另一“左天之祠”的就是出云大社了」
「就是刚才报告说遭到袭击的那个么」
果然是那个黑衣男人与女术士的同伙么。
破坏掉结界，结果，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好了，远藤，认真听好了。现在来说明敌人的真面目和之后的应对手段』
似乎已经拥有了答案的阿一，开始娓娓道来。
在听过阿一的话之后，浩介和拉娜他们，不，就连对天星大结界最熟悉的阳晴他们也忍不住睁大了眼睛，露出了惊愕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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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米：这次是说明回。读起来可能会比较枯燥，但也请多多关照。------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文章中出现的国家名与团体名均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剧情需要。请大家多多包涵。
音符：由于大家懂得都懂，不懂的说了也不懂的原因，会对文章做出和谐处理。
「诶哆……也就是说，这次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碰瓷”？！」
浩介惊愕的声音，回荡在土御门家空旷的宅院里。
在得知修学旅行中发生的事情后，又从阿一那里得知幕后黑手的真实身份和对方的第一计划后，浩介唯一能够做出的反应就是惊愕了。
环视周围的人，拉娜等人和阳晴他们也都是同样的表情。不，被当做棋子利用的土御門中的多半数人，与服部他们的表情相比更是参杂了愤怒的神色。
这也难怪。毕竟这一次差点让日本政府被其他国家所控制。
然后，作为这次黑幕的始作俑者是......
『真不愧是（此处和谐）。（此处和谐）的道士集团已经能够让人有一种“啊，这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吧”的感想了啊』（十字：白米是不是对道士理解的有些偏了啊？会点术法可称不上道士哦）
「不不不，现在可不是发表感想的时候啊」
没错，就是来自那个大陆上的国家，也就是那个国家所属的术士集团。
咒术的组织“影法师”。这就是那个作为（此处和谐）幕后手脚来行动的组织名称。（十字：所以说，白米不懂了啊，“法师”这个词是佛教的，道士更不会用法师来自称的。）
如今，有超自然力量觉醒的可不仅仅只有日本的阴阳师。而且，那个国家和日本不同，“影法师”可是在“觉醒着”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家秘密组织。（十字：老实说吧，白米，你是不是看了日版的《一人之下》？）
毕竟是泱泱大国，人才基数十分庞大。在像类似大晴或陽晴这样的觉醒者出现之前，能够使役超自然力量的人物就已经不断出现了。
当然了，那时还并非是什么强大的力量，也就如同以前的阴阳寮那样针对超自然领域的调查和应对，主要对国家事业等的吉凶判断以及提出建议等，在谍报活动中担当一些辅助作用，仅此而已罢了。（十字：就是钦天监的堪舆师）
然而，在这短短数月之内他们一下子获得了成为国家的剑与盾的力量。
「话虽如此，就算是有一直以来的基础，能够在短短数月内快速有组织地建立起针对超自然的防卫与进攻体系。真是不得不感到佩服啊！」
服部说着揉了揉自己抽搐的脸颊，老爷子与大晴同样嘴角抽搐不已。
「打算让我土御门家作为前线傀儡进入政府体系，从内部控制日本……么。就在我们还在重新恢复咒术体系与确认日本各地封印而奔走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做到这种事了啊……」
「并且，那些咒术重启的方法，破坏天星结界解放魑魅魍魉的各种步骤，对土御门的支配调遣手段，做的都很漂亮啊……」
没错，并且这还只是对方的第一计划。
在日本，说到针对妖魔必然离不开土御门。那么，不管是雇佣还是正式作为国家组织编入，政府都不可能无视土御门。不，更直白的说，是要让他们存在本身成为巨大的影响力。
所以，一旦当结界遭到破坏后人民陷入危险时，土御门就会像各种创作品中表现的那样，作为一直活到现代的阴阳师集团，被塑造为英雄了。
那样的话，连世间的舆论都会完全站在土御门的那边了吧。
在这样的日本危机中英姿飒爽地出现的英雄们，其实是其他国家的傀儡，这种事作为玩笑的话也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而言，效果拔群、实为上策。（十字：李代桃僵，兵不见血刃而拿下一国，确实是上策。）
简直是，掌握超自然力量的人，就能掌握全世界。那个国家早早地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立刻付诸于行动了。
服部一句「了不起」充满了惊惧，对他此时的心境，阿一完全能够理解。
「但是啊，BOSS。这些和BOSS您与您同伴们的家人被盯上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话题对原本就来自剑与魔法幻想风格世界的拉娜桑而言，国家利用魔法因素来作为制定国策方针这种事根本没有丝毫可以吃惊地方，感受不到其他人当前思绪的拉娜只想快点推进话题。
『那个啊，土御门要成为英雄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一个破坏结界，让妖魔逃出来的“大反派”不是么？』
「欸？难道是要让BOSS您等担任这个差事？」
拉娜吃惊的瞪大双眼喃喃自语，这模样倒是和凡妮莎遇到难以置信的事时表现的一样。
「这是何等的自杀行为啊。那个国家难道没有调查过回归者的事就来搞事情了？」
真要是那样的国家的话，我国的情报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对于这话的言外之意，阿一苦笑着给予了某种肯定。
在得到超自然之力后以此契机想要得到什么时。往往在行动之前，总是会先考虑其效果如何，会带来怎样的好处的吧。
回归者的超自然之力的话，自己这边应该能够做到某种程度的对抗了吧，对方或许如此思考着。（十字：确实，如果阿一全家、深渊卿、勇者都不在的话，这个计划几乎没有漏洞了。）
总之，他们采取了行动。
『这么一来，我们在这个国家的立场就没了……虽然有些不爽，但一般来说就会变成这样了。』
「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
阿一说明道，在那个国家的计划中，把回归者塑造成“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他们就是释放妖魔的可疑集团”，用舆论宣传、民众抨击再以政府监管。
同时，再让日本之外的觉醒者们散播“获得回归者这样的人才就能在世界中处于上位”这类信息。回归者之中的年轻人们是特别的超自然之力的使用者。再像对土御门这样进行认知干涉与意识引导。
其结果，就会引发一场，先下手为强的“回归者争夺战”。
话虽如此，先前的返回者骚动依旧令人记忆犹新，虽然是不自然地冷却下来了，但媒体那边的记录却保留了很多。
目前诸国还处在对超能力尚有疑虑和困惑的阶段，自然不会选择对回归者们直接出手，反而是试图把回归者的家人绑为人质。
日本政府中一部分变得混乱不堪，就是“影法师”的道士对政府中的相关人员做出了暗示，让他们去妨碍各国的谍报机构。
『接着，再由“影法师”的特工出面，保护我们的家人就好了。』
「啊？　自己扇风点火再……啊啊，这样啊。卖个恩情。实际上是我们保护了你们哟，这样的感觉么。」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盯上目标的外国人们会互相倾轧，而回归者的家人们却谁也没有被人速攻掳走的原因所在了。（十字：说的那么累赘……实际上就是：大少爷花钱雇些个混混去调戏妹子，然后自己跳出来“英雄救美”博取芳心，的老套路。）
『话虽如此，但计划里在家人们逃跑的时候预计是要做到死掉十几个人这种程度的。这样好对他们对其他国家产生厌恶感』
「何等下三滥的招数啊」
然而他们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吧，回归者的家人们也是个相当“糟糕（危险）”的团体。具体来说，就是其中有一些“糟糕”的存在，各个家族还有持有着“防犯用（笑）”的“危险”神器，更何况，还有个非常非常“牙白”的幼女守护着全镇。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确实在回归者的亲人们出现伤亡之时，他们的内心也一定会动摇。当查明诸国的情报员是来自哪些国家时，他们一定会燃起复仇的怒火吧。
再加上，如果知道日本政府竟然默许的那些黑名单人员入境，也没有给警告，不仅如此，反而做出信息扰乱这种利敌行为的话……
「国民们白眼相加、政府信用全无、诸外国迫害了自己的亲人。等到那时，他们站出来说着“让我们来保护你们”这样的甜言蜜语，那样自然而然会转投他国了啊。」
『再送上，可以随我们喜好的使用力量，自己更是超自然力量使用者，是同伴，国家也会提供高等待遇，移居手续也能顺利办好，之类的。』
「这样国家还真不错~呐啊」
浩介不由地瞟了一眼凡妮莎。（十字：深渊卿1里英国方面的手段几乎如出一辙）
当时英国保安局的局长，为了强夺艾蜜莉研究出来的可以转化成生物兵器使用的药物，用其来与恐怖组织战斗就不惜试图绑架她的亲人。如今虽然利害一致地手牵手了，不过当时，只要走错一步，凡妮莎更是随时都会被杀掉。
「如果不这么去做的话，可是无法保护名为“国家”之物的。」
开口的是，处在差点被干掉这一方的服部，所以感觉他有些尴尬。同时他现在脸色惨白，情绪也极为焦躁。
「顺便问一下，南雲桑。那些人现在怎样了？」
『当然是，击溃了。……然而这样是无法根治的，他们如今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成为“正义”了』
「那是你赋予的新机能啊！？　这种事该早点告诉我啊！？」
『嗯？　给你的那个版本升级的时候没有说明么？』
「没有啊！」
那件事先放一边。
从阿一完全掌握了“影法师”的计划就可以看出。
从修学旅行回去后得知袭击事件开始，虽然因为各种事情忙到连联系都忘记了，但这些都是为了他们重要的亲人，这一点实在让人心怀感激。
在罗针盘上，不仅是各国的谍报人员，连着潜伏在城镇角落的“影法师”道士们尽是一览无余，自然一个也逃不掉的。
与月各自手持水晶钥前往捕获，就算诸国谍报员表示自己和“影法师”毫无关系，然而却没有丝毫赦免的余地，统统成为了“善良的村民”，乖乖地吐出了各自所知道一切情报。
从这些情报中查出了许多需要立刻处理的问题，以至于已经没有时间去日本各地将散落的“影法师”们全部捕获了……
不过至少，小镇周边的“影法师”们已经变成比起咒术，更加热爱“正义”的战士了。
现在这个时候正关系很要好地回到本国去了。口中高呼着正义，准备对某（此处和谐）的组织进行正义了吧。已经无关乎什么爱国心，忠诚心了。
那个国家的组织大概也会因他们的“正义执行”而一时陷入混乱了吧。正义！
「这倒正好。对了，还有一件事要问问你，就是关于其他国家的觉醒者们。」
『就和想象的一样，服部桑。不光是日本和（此处和谐）。全世界几乎同时在发生着。』（十字：这几本就已经是神代再临状态了啊。要开始超能力者群魔乱舞了。）
「……这可糟了啊。我国现在可是毫无防备啊」
服部的声音压得很低。他的视线如同被逼到了绝境的野兽，用极其冷酷的眼神盯着阳晴。
『嘛啊，只要我们还在就没人会对日本出手的。这点可以放心』
「……哦呀，这可真稀奇了。你竟然会守护日本啊？」
就算是自己亲人被卷入其中，可他说的好像会无条件守护日本免招超自然能力攻击一样，对此，服部眯细了眼睛。
的确，如果被日本政府管控，回归者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老实说，只要保持迄今为止那样，无论谁出手都是自讨苦吃的“不可侵犯的存在”就行了。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爽快地借出自己的力量参与到国与国之间的攻防中，这可一点都不符合阿一的作风。
所以，作为理所当然的结果。
「南雲桑。您，莫非是要打算做些什么？」（十字：魔王会乖乖听话？想多了，人家搞个天大漏子，真想法子拉垫背的呢）
『服部桑可真敏锐呐』
“因为对方是你的原因啊！？”　对于服部带着“和善眼神”的提问，阿一意外爽快地承认了。
『毕竟我也没想到影响范围会这么大。之前我还尽力去考虑假设与对策了……嘛，这些算是借口吧。话虽如此，不过为了防止某个世界的崩坏，地球的环境恢复原貌也是必须的啊。』
「恢复原貌？　……嘛，这些先放一边，现在，继续刚才的话题。您之后是打算做些什呢？」
『是的呢，首先推心置腹的谈谈吧，英国和梵蒂冈也一起』
「……啊～这样啊～」
服部抱着头，脑阔儿疼。凡妮莎和克劳蒂亚则目光游移不定。毕竟连她们自己也没想到，一旦王树复活，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陽晴他们也是，知道了自己觉醒的原因竟然就在电话的另一头……不，边上的浩介和他的同伴也是其中的一员，扯淡吧！？　他们转身看向浩介的眼神充满了惊愕。
「呼呼，有什么不好的呀，托此之福，咱可是来到咱最爱的汝的身边了呐」
「緋月桑？　别抱过来啊。看看气氛啊？」
浩介被公主抱着，还在其耳边喃呢，就如同某些少女漫画的女主角一般。艾蜜莉酱的眼神又变得浑浊了。从怀里取出了装有“很有精神”地翻滚着液体的试管。
像是没注意到这边对话的样子，阿一继续说了下去。
『继续刚才的话题。那些家伙的第二计划，就是关于这次的富士山异变——』
就在正要往下说的时候，电话另一边传来了骚动的声音。
『啊？　天之河在哭泣？　他不是在天树那边做支援行动么？』
『……嗯。但是，汉女神还只是新神，奥拉萝特又因为阿一的错而神经兮兮的……所以希望你早点过去救援』
是月过来传信了。就对话内容来推测，似乎是光辉在妖精界遇到什么麻烦的样子……
为何，在和自己普通地通话中的阿一是怎么和那边联系上的呢？
这个问题还是先别问出口了，不然对话的会偏向更糟糕的方向去了。
『切。果然还是要我来处理啊。总之，奥拉萝特让她喝这个就行了。把它传送过去吧』
『……阿一？　这个，是啥？　精力剂？　为什么要装在摇壶里？』（十字：这句话确实有些糟糕）（音符：摇壶---就是调酒壶，调酒师摇来摇去的那玩意。）
『我就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特制了一种能量饮料，把之前从艾蜜莉那里得到的各种恢复精神的药都集中在一起，充分混合后完成的。哪怕是“怠惰”本身，只要吃了它，也能不眠不休工作百年……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的药物吧』
全员的视线“唰”地转向了艾蜜莉。艾蜜莉的视线则“唰”逃开了。她小声嘀咕「魔王大人啊……是无法违抗啊……」如此辩解着。看起来怕怕的。话说回来，艾蜜莉酱，实际上比起做出治疗药物而言，更像是做出魔药的天才吧？
『……月、月小姐会努力的，这个就不需要了吧』
『欸？　是、是么？　能量饮料不管是那个牌子的基本都能缓解疲劳啊，这一点又不会改变……为啥这个特别制作版的大家都要拒绝啊』
由于月大人插入的话题太为惊人。以至于话题无法继续，也没人出声。南雲家啊，太过习惯能量饮料了吧。
「这位先生，不知道你是哪里的谁，如果你要对奥拉萝特殿下做些什么，咱可是不会沉默——」
「緋月酱，快停下！」
绯月以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发出声音，她似乎很仰慕奥拉萝特。（十字：这就是无知者无畏啊……）
『啊？　刚才是谁说话啊？』
「咱是酒吞童子。在妖精界东域统御众鬼的存在。」
『……就是你啊』
哦呀？　不知为何，阿一得知酒吞童子存在后的。小声念叨着『算是明白了。难怪那些家伙会像人类那样暴动。原来是深渊之门你的错啊』语气中颇带有口吐芬芳的味道。
浩介不想去听。因为，浩介也知道。妖精界如今发生的大变故，其原因十有八九是在这边了。
『总之，月。我这边还需要不少时间。这边就交给愛子的“树海现界”和守护神灵好了。就有你去救援那边吧。』（十字：守护神灵指的是各色史莱姆们）
『……恩。交给我吧』
在这样的有的没的对话之后，阿一说出了“影法师”的第二计划。
也就是说，污染作为天星结界第一支柱的“龙脉”，以及破坏作为第二支柱的“左天之祠”出云大社与“右天之祠”富士树海，以释放被封印的存在为目的。
黑衣男子带着妖魔一起跳进“龙穴”，出云大社遭到袭击，同样是“龙穴”所在的晴明神社和京都御所被盯上，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请，请等一下！　您说“右天之祠”中封印着化身？　这种事我们都不知道啊！」
提高音量慌张提问的是阳晴。此刻，她迅速向大晴和老爷子投以确认的眼神，但二人全是一脸懵逼冒泡的表情。
『然而这是事实。那个安倍晴明，恐怕是为了平息那条“龙”而创造出了天星大结界』
「但，相传结界时为了封住当时肆意猖獗的化生而建……」
『恐怕那是伪装吧？想要骗过敌人就要先骗过自己人呢。』
「怎么会……」
这对阴阳师们来说是对连绵不断继承下来的知识带来翻天覆地的冲击。
当然，老爷子的脸上充满了怀疑的神色。大晴也指出「为何连我们一族都不知道的事，而“影法师”却能知道？」这一点。
对于吵闹起来的阴阳师们，阿一给出了结论。这已经是浩介大脑处理不过来的，重大话题了。
『听好了，安倍晴明并不是封印住了它。而是平息了。那个存在很久以前，在人类史开始之前，在人类诞生之前就进入酣眠了』
「哦、喂南雲？　该不会你要说那是神吧……」
『并不是那样。给我听好了，暂称为“龙”的那个存在，就是日本本身』（十字：我记得漫画《风雷剑传奇》里也提到过这个传说，据说日本列岛是建立在龙之身躯上的，漫画最终BOSS就是打的复活的龙来着。）
困惑感支配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阿一无视了浩介他们的困惑感，接着往下说。
在审问“影法师”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对方即使是在说明释放被富士封住的存在的第二计划时，别说关于“龙”的详细情况了，就连到底是谁，什么时候，在哪里告诉他们的，都没人能说的清楚。
最终能弄明白的只有本来的第二计划是放弃对天星结界的破坏，并用人海战术突袭释放封在各地的化生才对。
但是，在哈乌利亚进入树海之前，“影法师”的谍报人员在准备第一计划前去往树海调查回去后，第二计划就做出了变更。
即使无法彻底破坏，至少也要污染天星结界，对其造成一定的损伤，这样就能释放“龙”了。
等其在日本开始肆虐之时，自然就会消减土御门势力，视场合而定还能观测归回者们的详细实力与应对手段，当出现无法应对之时他们再派出援军，卖恩情给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计划。
就算用罗针盘调查，虽然确实有“龙”的反应，却没有明确指出其所在何处。
于是便查找了相关的文献，结果却完全没有头绪。
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抓住了正在旅行中的天之河，想让奥拉萝特告诉我它的正体是什么』
然而，奥拉萝特她不知道。在元女神的记忆中没有相关的情报。
但，据奥拉萝特所说，天树似乎掌握着所有世界的记忆，凭女神之力可以访问，于是她便与光辉等人飞往了妖精界。
于是乎，她和汉女神及新旧两女神合力，再加上阿一的无限魔力供给开始追溯世界记忆。然而向上追溯了整整一万年都毫无收获。
没有办法，为了提高处理速度让月将升华魔法提升到极限，再用上神器让她强制界限突破，拜其所赐，奥拉萝特的脑子变得有些那啥了，不过，终于找出了它的存在。
「欸，等下，等一下，不不不，难道你要说日本国土本身就是妖魔么？不是比喻么？」
『虽然我也不愿相信，但在人类史开始很久很久之前，那条“龙”是有别的世界的思念中诞生的。是超越神明的强大存在。在与当时的天树女神互相打个半死之后，那“龙”来到了地球』
于是，在地球造成严重破坏的“龙”，与当时尚且健在王树女神又展开了激战。
天树女神不得不跨跃世界提供协助，才总算是将它封印在了大陆的尽头。
那被封印的“龙”之巨体不知何时化为了大地。而富士山则正好处在“龙”心脏的位置上。
「确实日本列岛相连的形状如同一条龙……可这也完全就是神话了啊……」
『这次不是日本沉没，而是日本上浮的危机呐』（十字：这算是……官方吐槽么）
规模太大反而听得让人想笑了。听完阿一的话，在场所有人都开始怀疑阿一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这已经不是“神经大条”级别的问题了。
但无论如何，既然是女神亲自仔细检查的历史记录，那这就是事实本身无可辩驳了。
这时，大晴像般突然插嘴问道，把其他人吓了一跳....
「说起来，富士山过去也喷发过几次……平安時代时更是频繁发生。那晴明大人，他是怎么做的？」
「是说当时“龙”就快醒来了？　为了让它镇静下来，而创建的天星大结界？」
老爷子不由得低声自语，陽晴则「换一个其他的方法吧」说着同时结了个手印。
如果想知道天星结界存在的真正目的，还有个有最佳的人选。
没错，就是结界的管理者——白狐葛之叶。
阳晴闭目冥想，试着与之交流。过了一会儿，阳晴却突然叹了一口气。
「好像的确是事实。但是，晴明大人和葛之叶大人都只是“从富士山下面感受到无比强大的龙之气息”这种程度，并不是完全知晓它的真实身份。」
只是，如果其醒过来的话就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厄灾。根据是富士山频繁发生的喷发、“龙脉”出现异常、式占推演结果等判断，基本都是这样统一的答案。
「天星结界是设置在一条直线贯穿从出云到富士的“龙脉”——“御来光之路”中间的堤坝，或者说是水闸。封住的妖邪也是为了适度地消耗龙脉的力量。因此，调整龙脉流入灵峰的力量，才是被结界隐匿的真正目的。」
阳晴用复杂的表情说明着，大概是想到居然还有这些被隐藏的信息吧。
『保护某些东西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它被遗忘么。能够注意到厄灾的存在规模已是如此，其无论是构建出覆盖一半日本的大结界，还是至那之后千年的对策，安倍晴明似乎是比传说中还要厉害的人物啊。』
对于阿一的绝赞评价，陽晴，不，是其所有子孙后裔都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比起这些，南雲。那条“龙”是不是就快醒了啊？」
浩介带着几分焦躁感把对话带回正确轨道上来，阿一则以坦然自若的语气给予回答。
『看来是这样吧。至少对靠近神社的“影法师”成员做出意识干涉的，似乎就是“龙”自身了』
原本沉眠的“龙”还不该有明确意识存在才对。但，正好遇到以破坏天星结界为目的的集团，结果双方发生了某种意识共鸣了吧。
“这里有强大龙存在哟”只要植入这样的暗示信息来诱导意识，那对方必然会产生出“这一定对计划有帮助”的必然想法了。
于是乎，他们就这么执行了。
如今结界遭到污秽，出云已经陷落——
『虽说天星结界本身还在，可一旦富士秘社被破坏，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毕竟已经被封印了如此久的时间。我并不认为日本列岛会立刻开始活跃，不过定会产生一些影响就是了。』
「换句话说，就是秘社到现在还被盯着么」
『影法师的人数可不少。没能全部清理完。中途又发生一些不得不立刻处理的事。』
“右天之祠”那时是偶然遇到了哈乌利亚才被击退。但接下来就会组织大规模攻势了吧。
并且，阿一那边似乎抽不出手来帮忙。那么，要说的也只有一件事了吧。
「我们去防卫就行了吧」
『拜托了』
「有援军么？」
『哈乌利亚和你那边的同伴所有战力。还有已经通知保安局和梵蒂冈了。』
也就是说，必须依靠至今为止由浩介为中枢联系起来的保安局强袭部队、驱魔人、阴阳师、以及哈乌利亚来全力防卫富士树海四方的秘社了。
「了解」
做不到，太难了，这样话是绝不会说的。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当南雲予以委托时就得拿出相应的结果，不知不觉间，浩介的眼神已经化作身经百战的战士了。
之前如同混沌的迷雾瞬间散去，令人感到麻痹的霸气震颤四方。（十字：原文还真就是霸气……浩介逼格巅峰！）
同时这一幕看的拉娜、艾蜜莉、凡妮莎、克蕾儿、以及绯月，都发出了炙热的呼气声。
陽晴自然也是，直到刚才还心事重重的脸上，此刻“噗~”地一下，变得通红了。
大晴爸爸那叫一个咬牙切齿“兹——”地盯着浩介。似乎是想表达，就是你小子拐走了我家女儿吧。老爷子对他则是投以看待一个笨蛋父亲的眼神。
「呀嘞呀嘞。英国也好梵蒂冈也好，你们还真就随便派别国部队进来了啊。」
服部“咔吱咔吱”地闹着脑袋，满脸苦笑着拿出了手机。
「守护我国可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也要参战的。」
看来他也是在召集部队了。
『远藤，等我这边的事件处理的差不多就给你派援军。到时候，希亚或提奥就能过去帮你了。』
「这可真是振奋人心啊。我这边缺乏回复手段呢，能帮忙么？」
『已经准备好了。毕竟对手是术士，并且带着妖魔的可能性很大。所以特别针对他们的弹药、神器与回复药之类的已经交给卡姆了。在目的地汇合后自己确认吧。』
「ＯＫ、这边就交给我吧」
看着他那充满无敌感的笑容，被先前所知晓事件之重大而内心动摇的阳晴他们，眼中重新燃起了气势的火焰。
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还未全部消化。仿佛是做了一场漫长的噩梦。
但是，即便如此，我也知道现在该做的事，因为有个男人正毫不犹豫地往前走着。望着那道背影，就会让觉得，如果那个男人何时需要借助自己的力量时，那自己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跟上去。（十字：红A直呼内行！）
「南雲那边呢？　大概你那边是在找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吧？」
『正是如此。我现在正在王树的圣域之中』（十字：知魔王者，深渊也）
此刻阿一等人，正忙着分析伴随王树复活而带来觉醒者之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需要为此创造解决方案。
『刚才也说过了，随着结界被污秽和出云大社遭破坏，“龙”造成的影响正在逐渐变强。所以，妖精界是最直观的场所』
「嗯？　妖精界的骚动，不是因为绯月——酒吞童子引起的嫉妒么？　原因是我吧？」
『那些不过是群乌合之众。现在，妖精界只要与龙相关传承的妖魔都失去理智了，当下已经杀到天树下面了』
「哈？　欸，难道是因为“龙”这个称位么？」
『就是这个啊。本来，不经过召唤是无法在地球上现界的，然而，“龙”在地球上承担了召唤者的这一职务，这就很可能导致会出现妖精界那边无数龙种疯狂涌入地球这种状况啊。』（十字：难道妖精界没有飞哥的传承么？？）
浩介不由地盯着绯月看。实际上她就是因为与自己有着联系，而应召唤而来的鬼。所以并非不可能的事。
原来如此。光辉他们，还有先前赶过去的月桑就是承担了防洪堤这一职务么，浩介理解地点了点头。
『并且，现在得知被封印的妖魔是实际存在的，那么地球这边与龙传承相关的妖魔很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是这样啊。所以希亚桑她们已经先行去打头阵了啊」
『啊啊。班上同学中一半也是。』
方法很单纯。用罗针盘检测世界各地找出监测点来，然后从阿一在圣域中用水晶钥打开的传送门出发，在各个监测点上设置隔绝一切的结界就行了。（十字：说的是轻松，但工作量极大，可见阿一那边众人是要跑断腿了。）
顺便说一句，为了以防万一能及时应对，至少也要争取最低限度的联络时间，恶魔凭依的格雷姆收割者军团也被派往世界各地了。
另外，对于正处在作业中阿一以及圣域的防卫就有统领魔树的爱子和守护神灵们负责了。
先前对圣域的袭击同样是作为幕后黑手“影法师”，他们似乎有着非常优秀的灵视与占卜方面的人才，所以在王树复活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觉察到了。
即使不知道正确的地点，但对于那个从不缺少神秘的传承的国家而言，最近神秘事件频发的英国自然是不可能不去关注的。
所以，为了探索觉醒的源流与将其彻底掌握，他们操纵了大量觉醒者和有觉醒素养的一般人，使用人海战术对各个可疑的地点进行武力侦查。
与富士树海的状况相同，这一次他们一定会动真格的进攻了。并且，为了成为新的神树化身（神）而彼此内讧的守护神灵们也凭着尚未消的战意而干劲十足，所以对方也肯定会被迎头痛击吧。
「那个，南雲大人？　我们阴阳师中的一部分，想去守护京都………毕竟在防卫别处的时候，“影法师”的人很可能会瞄准天星结界的中枢和“龙穴”。」
『这个已经有对策了。就是...，缪和……缪和，那啥，那什么，愉快的……妖怪朋友们？　她们会过去防卫的』
爸爸我啊，很为女儿的交友范围而烦恼啊。从电话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连缪酱都出发了吗！？」
『被她恳求不能抛下在京都的朋友们了……反正也有雫在身边护卫，我想应该不要紧的』
倒不如说，比起缪的安危，爸爸我更担心她这次会不会又交上什么新“朋友”啊。
『家这边，交给艾嘉莉和园部她们也没问题了』
「原来如此。已了解。在你实行解决方案之前，坚守住富士防卫线。这个任务我确实是接受了。」（十字：这一话基本是在对话中完成了总力战的部署了。）
浩介接受地点了点头，然后视线扫视了一圈周围。
大家都没问题么？　用视线如此寻问着。答案理所当然，完全没问题。
这时，又传来阿一极为难得的真心话
『遠藤』
「嗯？」
『我们改变了世界。不，是让世界回到了原本该有的样子』
「……哦嗯」
『但是，总的来说，是与当今世界没有关系的』
就算对妖精界见死不救，舍弃几亿、几十亿的妖精们，不去管奥拉萝特的死活，地球也会照常日出日落。
当然了，一旦九个世界之一完全崩坏时，对其他世界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是未知数。就如同，腐烂的枝叶最终导致整棵大树全部腐烂一般，逐渐引发意想不到的灾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既然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了，那作为结果而言，对妖精界的见死不救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日本要完蛋了什么的，这种事本身并不是直接的理由。』
「而是“作为一个人”呐。我也是这么想的。妖精界完全毁灭也随它去什么的，我是绝不会认同。王树复活这件事，我绝不后悔。」
浩介说完看着绯月露出了微笑，绯月染红了脸颊，并回以微笑。
「正因为如此，不能再出现至此之上的损害了」
想到已经沦为牺牲者的土御门术士。浩介不禁皱起了眉头，而阳晴上前来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她那仰望的眼眸里，蕴含着真挚的光芒。
「遠藤大人。天之道，有所得必有所失。如果无法预测全部就无法去做的话，人将一步也无法踏出。」
「陽晴酱……」
「更何况，远藤大人你们是为了拯救而付诸行动的吧？　为了利用其“结果”而露出獠牙的，则是“影法师”的意志。土御门为了守护藤原一族而赌上性命，同样也是出于他们的意志。」
所以，不要去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因自己而起的，她投以笔直的眼神诉说着。放眼望去，老爷子和大晴也是同样如此的眼神。
浩介的视线再次转向了阳晴，两人视线交合，浩介不禁微笑起来。不知何处传来了咬牙切齿的声音。
『服部桑，那个阴阳姑娘多大了？　声音听着很幼小啊』
「据说是九岁」
『遠藤他出局了么？』
「这方面的事已经处理完毕了，之后会详细报告的。顺便说一句，勉强还在安全区。」
「你们两个给我看下气氛啊！？」
明明没啥要紧事，浩介却急忙松开了阳晴的手。陽晴酱，则有些悲伤的抱着自己的手。又传来了咔啦咔啦咔啦咬牙切齿的声音。原来是是出自大晴爸爸和博士酱以及圣女酱的口中啊。
『咳哼，总之，遠藤』
「哦」
『这次要玩的可是一场完美的游戏，让事态偃旗息鼓吧』
「当然了」
接着，再进行几个情报共享之后，浩介挂断了通话。
再次，用视线巡视四周。
由于回复药和神器的作用下，伤员们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在场所有拥有意识的人，视线都望向了浩介。
对于这样的他，还有她们
「啊～那么大家，请助我一臂之力吧！」
浩介带着苦笑的表情低下头去，这反而让人感到心情轻松几分，众人的脸上也不禁多了一丝微笑。
作为拯救妖精界代价的最后一战，就在这样稍显轻松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016深淵卿第三章 另一侧的战斗  前篇～有月桑一个人就足够了吧？～
「噢哦哦哦哦哦哦！！」
「呜啊啊啊啊啊啊！！」
响彻着充满气势的呐喊声在这里回荡着。
而发出这能够响彻整个妖界的呐喊的人，是手持璀璨闪耀圣剑的光辉，以及身为天树化身(代理)的汉女神——布拉乌·尼贝尔。
在天树上面，光辉正率领着由光属性最高级攻击魔法“神威”所创造出来的极光龙与小光龙群作战，而他自己也正在连续的打出“天翔闪”。
在另一边，是正迸射着汗水的蒸气，使肌肉夸张地隆起的汉女神，不知为何，祂现在正摆出了职业摔跤运动员的动作。（十字：白米估计是参考了GBVS里人妖大姐动作）
并且，天树仿佛是回应他一样散发出了光芒，使得汉女神身上的汗水都熠熠生辉，并且天树的树枝上射出了弹幕。
这和过去奥拉萝特对抗九尾狐时一样，是与天树同调后扩大了自身权能的必杀技。
可是……
「可恶，虽然说知道会很麻烦来着」
「真是抱歉啊，实在压制不住了」
视野直至尽头都塞满了，龙、龍、竜、大蛇、蛟……
更有甚者，长得像鱼在空中游泳的怪鸟，地上爬行的巨大乌龟，头部是其他生物特征却有着龙身的妖魔，或反过来，长着龙头与其他生物身体的异形。
但凡是与龙的传承概念沾边的，貌似都失去了理智，疯狂向天树涌来。
虽说和之前那次围攻相比，战力数量上是少了许多了。
但是，却有着与上次决定性的差异的一点不同。
那就是，
「！？　布拉乌，头上！　有个大家伙要来了！」
「啊啊~，真是的~！」
他浑身激起冷颤，仰望头顶，不知何时，一片像蜘蛛网般闪电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中四散蔓延开来。
其中隐约闪现着卷曲盘旋的巨大躯体，看样子应该是不知来自哪个世界的龙神吧。
刹那间，足以将世界染成白色的雷击倾注而下。
对世间万物不闻不问，只是将一切都统统毁灭掉的一击，这毫无疑问是神威的显现。
无愧于是“神鸣”的一击落在天树身上，不过结界却承受住了这一击。
大幅度弯曲的，是布拉乌·尼贝尔那自称“丰满”的鼓胀肉体。血管在肌肉表面浮起，喷出的鼻息如同高压氧气罐的塞子被拔出一般剧烈。
「给我适可而止啊」
祂顺势摆出一个专业健美姿势（Most muscular ）！　让三角肌和斜方肌增大化，双臂展现出肌肉的艺术线条！简直就是一个肌肉铸成的山脉！！！！！！
就在这时，来自于端坐云天的龙神之威圧感逐渐减弱。这是由于成为了天树化身的汉女神的权能，即对念素和思念直接且绝对的干涉权，借此大大削弱了它的力量。道理都懂，但为啥要摆健美姿势啊？！
嘛无论如何，至少这下可以安心一些了。
「上吧。——“极大·神威”」（十字：脑中响起了宝具解放：邪恶之龙终将失坠，世界此刻迎来落日……）
光輝的“神威”，与对面赤龙所放出吐息发生正面碰撞。
冲击造成了仿佛是世界都在摇晃般的错觉。周围的龙种妖魔皆被余波吹飞。
这时，在赤龙背后又有白龙喷出了吐息。（十字：这里莫非是赤龙帝和白龙皇的梗？）
仿佛是连携作战一般，时机掌握的恰到好处。包括在龙神一击之后的空档中瞬间发动攻击也是。这种状况在开战之初就已经屡见不鲜了。
明明看起来是失去了理智，不顾一切地冲过来的样子……
极光龙的吐息抵消了白龙的吐息。
「这些家伙啊！！」
强行注入魔力，，总算是将他俩从正面击破了。
但是，很快就气喘吁吁了。和上次不同，这次无法一气呵成直接击溃。
其中的理由是，
「不愧是神格持有者啊」（十字：这里不是光辉弱鸡，光辉的对手相当于是两个强化了的二级神）
在来袭的龙种中，有很多都是具有神格的。
上一次，奥拉萝特一开始就封住了神话级群体，而剩下的妖魔们则没有出现连携作战这种情况。
再者说，虽然对方数量是比上次少一些，可这边同样也没有阿一和深渊卿那样可以称作数量暴力的存在。
并且，
「奥拉萝特大人啊，真是对不起啊！　明明给了我如此重大任务，结果我还是没能好好做啊！！我真是废物女神啊！！　哦哦哦哦哦」
布拉乌·尼贝尔本身又是个才上任几个月的萌新，这又是一个不利因素。
本来，这个世界的存在不能违抗身为天树化身的女神的，即使拥有神格的龙种们也不可能打破封印才对。
纵使加上地球上的王树复活，思念涌入，世界开始滋润起来，但还依旧处在远远不够的状况下。它们的力量应该远远达不到原来的水平。
正因为如此，奥拉萝特才会放心把妖精界托付给布拉乌，自己则跟随光辉踏上“世界树枝叶再生之旅”。
然而，这个前提却被推翻了。
虽然依旧是推测阶段，但情况证据已经齐全。没错，就是“龙”的存在。
能与当时还处在绝对优势状态的天树女神互相打个半死的异类存在。
龙种在回应它的召唤是毫无疑问的了，他们能够突破封印，取回往日的力量，并且还能连携作战，其中能想出的理由只能是“龙”的意志了。
并且，作为新任女神的布拉乌·尼贝尔还并没有完全掌握天树，无法做到一口气消减神格持有者的水平，所以自然无法再次将它们封印起来。
大妖级别的一旦踏入领域范围就会瞬间弱化，交给小光龙去对付足矣，但是……
神格持有者，或与之接近的妖魔，就只能一只只打到，等其暂时雾散后，才能将其再次封印。
如果只是打的失去意识，很快又会满血复活。没有来得及封印的更是不必多说。
实际上，光辉已经陆续打倒好几个神格持有者了，但其中有些个没能来得及封印的又复活再战了。
已经不知道战斗了多久啊。靠着天树的支援和神器效果自身战斗力是上升了不少，可当下这个瞬间敌人还是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十字：貌似通篇下来就光辉身陷重围次数最多……）
光辉他们渐渐落於下风，快要被逼上绝境了。
「就算地球那边有南云在，也不能让如此龙种之大军通过啊」
「这是当然哟~。但……这样下去有些不妙——喝！」
奋力战斗的两人。脸上不由露出严峻的表情，背靠背站立着。
在那里……
「啊啊真是够了。给我适可而止！　光辉面临着大危机了哟！　展现下你的骨气啊！」
「啊～？　呜～？　呼嘿~」（十字：奥拉萝特彻底智障了……）
「别再软趴趴的了啊！　快复活啊！」
「热血系啊～、讨~厌」
「这个，废女神啊！！」
实际上，在场的还有两人。
除了拼死战斗的光辉和布拉乌·尼贝尔之外，还有背靠天树发动各类超规格天惠术“加护”来支援作战的沙漠王国的元战士女王——莫亚娜。
以及，在不断追溯古代记录后脑袋一时（大概？？）宕机了的，奥拉萝特。
顺带一提，之所以能发挥出天惠术的效果，是因为在踏上“世界树枝叶再生之旅”时阿一给的神器。其中还有寄宿着能让武器自由变化的恩惠术装备“变换·武库”，所以莫亚娜作为战士女王的实力也能毫无遗留的发挥出来。（十字：我都忘了恩惠术和天惠术的差异了……总之天惠术是恩惠术的上位版本。）
就算莫亚娜用上天惠术的“加护”和恢复系的恩惠术，再加上各类恢复的神器和药物，可是……
奥拉萝特桑却丝毫没有恢复过来的样子。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一直在呼呼呵呵地傻笑着。
就算莫亚娜不断抽她耳光，她还是在笑，抽的两边脸颊都红肿了，她依旧在笑，好不容易从莫亚娜认真的眼神感受一些危机了，但马上又开始傻笑起来了。
看着这样的奥拉萝特，
（这些，莫非也在天树的记录之中……）
“世界树枝叶”的根源，奥拉萝特所说的“宏伟的世界之记录库”，她莫非稍微接触到了？　光辉如此推测着。
就算是化身也不可以触及，这让人想起了地球上关于阿卡西记录的传说。一旦触及，终将因无法承受而自灭。
应该事先考察的，但这样的想法如今该丢掉了。
实际上，在紧紧逼迫光辉他们的，还不止只有龙种。
「哦啦！！　那边的人类！！　别缩在里面当乌龟！！　出来堂堂正正的战斗啊！」
「竟然敢这样抢着出头啊。是在小看我吗，这个混蛋！！」
「能别来碍事么，啊！？　你丫是找死么！？」
那明显不属于龙种而是流氓的叫嚣声，伴随着强烈的震动而至。
他们有着明显的特征，虽然各自型态都不同，但都同样长着角。
其中有飞翔权能的存在正在向上逼近，剩下更多的人则在底部用拳头轰砸结界。
「为何连“鬼”都会反应这么强烈啊」
「我不知道哟」
没错，各种各样的“鬼”也都参与了这场纷争。
并非全部的鬼种都来了。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即便如此也有好几千。其中很多都是大妖级别，鬼神级别也有几个。不，仔细一看，其他种类的大妖也随处可见。
他们明显是在愤怒地大叫着。
「「「「「竟敢勾引老子的酒吞童子啊！！给我狠狠地宰了他！！！」」」」」
「所以说不知道你们讲的什么啊！！」
「似乎是说东边的首领怎么了！？」
「「「「「啊！？　你丫的，谁是“老子的酒吞童子”啊！？　宰了你哦！！！」」」」」
「不行啊，完全没在听！」
「鬼的各位们，为什么一直都沟通不畅呢！？」（十字：能沟通了的那还叫鬼？）
他们并不是在一心一意地攻破结界，而是互相因为对方的话而上头开始互殴，等到其中的一方被打飞出去，剩下一方又开始攻击结界。
这样的闹剧，已经重复上演很多次了。
其中最糟糕的是，
「实在无法咽下这口气啊！！　那个没一丝存在的混蛋竟然敢抢老子的女人哦哦哦哦哦！！」
毫无疑问是鬼神桑。冰之剑戟胡乱挥舞，暴风火雨一同祭出。他的拳头每落在结界上一下都会引起轩然大波，招来如同地震般的冲击。
「光輝，你果然对他的女人出手了！？」
「我可没这样的记忆，莫亚娜！」
莫亚娜带着悲伤与浑浊的眼神看着光辉。这种戏码也重复上演了好几次。
「说来酒吞童子似乎是……」
「对啊～～是个大美人呢～呼嘿嘿～」
「光輝，你果然！」
「才说不是啊！话说，你也给我好好记起来！　似乎是远藤……但是，现在，为什么要扯这些有的没的啊……」
完全想不到话题中心的酒吞童子此刻早已被召唤到地球上，将恢复理智的大岳丸分御魂大卸八块后发布了自己与浩介的结婚宣言。
然后，其他迷上酒吞童子的各种大妖们，因为自己的意中人被未经同意就无视自己擅自出手抢去的人类混蛋而满腔怒火，这种事怎么可能嘛。
实际上，在场的鬼中起码有一半是抱着「这是恢复正常后的庆典，来大闹一场吧！」这样的想法来参加愉快的干架大会的。
「总、总之他们认真起来的话更糟了，需要消弱他们的力量啊」
布拉乌·尼贝尔开始集中于大岳丸上。想要削减他作为鬼神的力量。
但，不正常的龙种们则乘此机会开始猛攻了。
就在布拉乌·尼贝尔注意力移开的那一瞬间，发动了全体攻击。
“神鸣”也好，“龙的咆哮”也罢，带着破坏和死亡的权能全方位地涌向了结界。
吱吱作响着。天树的光芒如同悲鸣般闪烁。
「啊啊，糟了糟了！　莫亚娜，快联系南云吧」
「我、我知道了！」
用“极大·圣绝”来张开辅助结界。在此期间布拉乌·尼贝尔则换个了健美姿势，来补强之前受损的结界。
但是，这样一来就陷入了守势。极光龙与小光龙群需要集中针对神格持有者的攻击，但这么一来，大妖和其之下的妖魔就要攻破防线了。
莫安娜慌忙扭转了插在虚空中的钥匙形神器。下一秒，小小的真红色涟漪就以钥匙为中心扩散开来。
那是跨世界移动用大门“妖精之环”。
虽然说在内置魔力储存上来说是有使用次数的东西，不过包括了“接触到两个世界的世界树的枝叶”、“两个世界的女神相互辅助”、“极力抑制魔力输出”这些条件之后，使其具有了可以相对长时间使用的临时通信器功能。
它可以说是之后诞生的“异世界手机”的原型了。
「接通了，光辉！」
「南雲！　南雲啊——！！　人手不够啊！　不妙了啊！　快来救命了啊！」
「魔王大人似乎渗出一股不想点头的气氛啊！　好吧，状况就由我这边来转达！　光辉集中处理那边的事就行！」
「谢谢啊，莫亚娜，精神上得救了。」
『……这边都听到了哦？　这种事，请在联系前商量好才对吧？』
「「对、对不起」」
听到最強吸血姫大人冰冷的声音，光辉与莫亚娜用颤抖的声音道歉着。
『……嗯。所以怎么了？　阿一正在忙着呢……遇到危机了？』
「是、是呀——咳哼、是这样呢。还请尽快派援军过来。」
对于月大人的威严，莫亚娜突然变得像是和社长对话的一般社员那样使用敬语&平身低头，连语气都换成了女王时代侍奉自己的男性部下那样了。
考虑到光辉与阿一之间的关系，总觉得对其正妻的态度竟然如此谦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光辉了。
再说了，还有「被我那可爱的库涅碳，称呼为“月姐姐大人”这点是最不能原谅的！！！　明明我才是姐姐啊」这样的妹控骨气啊。
莫亚娜不得不一边压抑着这样的内心，一边迅速地传达了状况，然而从泛着涟漪的通信门的那边传来了一些对话。
……让奥拉萝特喝掉吧
……特殊的能量饮料
……不眠不休工作一百年（十字：不愧是魔王，猛一听，确实老资本家的典范了。）
「「「快住手啊！！」」」
光辉、莫亚娜、布拉乌·尼贝尔不由地悲痛的声音。就连平时和奥拉萝特有着诸多合不来的莫亚娜都不忍心这么做啊。并且，就连电话另一头的月桑也发出战战兢兢的气息了。
「呼嘿，诶嘿嘿，工作？　有工作了？」
「已经行了！　你就好好休息吧！」
「怎么这样，说可以休息了什么的！　我会回应期待的！　不要舍弃我啊」
「休息一下就会被舍弃这样的被害妄想也可以丢掉了啊！」
莫亚娜看着这个连灵魂、骨髓都染上社畜根性的可悲女神，由衷的感到可怜，不由“揪~~~”地抱住了她。奥拉萝特被一把抱紧莫亚娜丰满胸部中，瞬间又脱力了，嘴里念叨着「难道说，您就是我的妈妈么？」这样迷糊发言，显得更加悲哀了。
这时，边上的空间突然产生了发光的旋涡——
「……嗯，已经没事了！　要问为什么？因为！月桑来了！！」（十字：《我英》里欧尔麦特那句登场台词）
嘴里说着某和平象征一样登场的是最強吸血姫大人。
「月桑！　南雲呢！？」
「……姆。对我一人感到不安么？」
「不、不是这样的，可……对手就是对手！有很多神格持有者！而且，如果布拉乌来不及进行封印处理的话，那些龙种马上又会复活哦！」
那些恐怕都是受到了“龙”的影响吧。
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数量上的暴力啊……
「……嗯～」
月挺起胸膛，双手环抱，一手的食指托着下巴，那模样看起来十分可爱，但是，她睥睨四周一切的目光却极其冰冷。
天空中的龙神、全方位包围的众多龙种。至今这个瞬间仍旧沉浸在愤怒与斗争的狂乱中的妖魔们。
用“凄惨”一词都不足以表达当前这灾难性的集中攻击，以及已经变得摇摇欲坠的残存结界。
「月、月桑，真的已经糟透了啊」，光辉的意思十分明确的表示，光是一个人是不够的，得需要更多的援军才行——
「……哼」
嗤之以鼻。
一拍之后。升华魔法的言灵凛然响彻于天地之间。（十字：自从月大人威严扫地后沦为正妻（笑）或者众人眼中的“高配版阳晴”了，是时候让他们想起谁才是女主角了。不过，实际上我觉得是白米最近一定玩了《月姬R》……）
「——“禁域解放”」
“咔”地一声，光芒炸裂了。以月为中心，螺旋状的黄金之光冲天而起。
龙神带来的团状雷云愣是被打穿成了个甜甜圈。
本该在遥远宇宙彼方的月球突然在此处的天空中浮现出其巨大的身影。（十字：艹，真就爱尔奎特的月球显现……）
紧接着出现的，是压倒性的、超规格的、超越性的、不讲理的、将常识与道理尽数碾碎的威压。
该说不由自主的吧，
神格之下的妖魔们无一例外地颤抖着，如同森林中直面猛兽的松鼠一般。
龙神之类的发自本能感到了危机。如同为了甩开这份恐惧感，它们怒吼着发起了猛攻……
光辉他们已经哑口无言，就连傻笑着的奥拉萝特也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这时，一道令人发自内心深处感到优美却又让人胆寒的声音传来。
「以月之名命令——“匍匐”」
对魂魄直接干涉的言灵——“神言”，毫不留情地渗透进妖魔们的身体。
对其存在就已经恐惧不已的妖魔自不必多说，抱着玩闹心态而来鬼种们无一例外的跪下了。就连身在空中的妖魔也纷纷坠落，不停用脑袋蹭着地面。
数秒之后，它们才反应过来，对自身的行为感到愕然。
话虽如此，不愧说是大妖之上的存在，它们立刻恢复了过来。而龙神级别的妖魔们并没有停止攻击。
但是，这也到此为止了。
「……我说了，“匍匐”」
以天树为中心，天空张开了一道漆黑圆环，瞬间蔓延开来。就像是刻意避开了天树本身，黑色圆环除去中心天树区域半径为一公里。
展开之后的下个瞬间，物理层面的巨大压力从天而降袭向龙神之流。
——广域超重力场　坏劫
无数咆哮，不，是悲鸣。就像是述说着天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一样，神格妖魔们就此带着绝望坠落凡尘。
那场景，就像一只只苍蝇被拍落到地面一样。
咚、咚、咚地不断传来巨大身躯亲吻大地的声音，冲击扬起的尘土如同一场场沙尘暴一样。
「咕啊啊啊，怎么回事！？」
其中，只有靠着生来就以顽强著称的大岳丸，拼尽全力才勉强单底跪地的抬起身子仰望天空。
黄金的螺旋自下往上解开了。最上端出现了孤悬于半空中的球体，就如破茧而出的蝴蝶，其中的那个存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就那样，背对着那轮巨大而浩洁的明月，存在着。
「真是美丽啊……」
不知是谁在喃喃自语。也不知是谁在吞咽口水。
黄金的女神。又或者说，月之化身。最与之相称的存在，就在那里。
伫立于月下，背后浮现着三重绚烂光轮，大人模式下奢华的身体上裹缠着黑色晚礼服，更有数颗内卷着黑色旋涡的球形重力场与黑水晶宝玉如同卫星一样围绕在她的周围。
已经难以用言语或文字述说其美貌。并且伴随这份美丽的，还有令人肝胆欲裂的恐怖威压，如同身处一泻万里的大瀑布之下一般心惊胆颤。
都已经被吓呆到了目眩神摇程度了。
从思念中诞生的本身就是梦幻之物的这帮家伙，现在都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因为，从代替龙神端坐于云天的她身上所感受到的力量——已经完全超越了历代天树的化身。
「……就像这样，做个好孩子好么？」
她歪着脑袋编制出话语。是多么的诱人且令人满心恐惧啊。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难以原谅。
即使失去了理智，但被迫舔舐地面的屈辱，刺激龙种本能的自尊心。
原始的冲动——必须赶去响应大祖的召唤，被眼前对强敌的愤怒和斗争心所取代。
一齐发出了爆炸般的咆哮。龙种，神格持有者们同时扑了上来。
「诶，正好啊。看着像是西洋来的鬼？　让那家伙也做老子的女人！！」
鬼种们也都露出了凶猛的笑容，仿佛找到了极致的猎物。鬼性难改，试图狂暴地将黄金的女神收入掌中。
「……姆。服软的只有一半左右么？」
月稍微有些不满撅起嘴唇。但是，紧接着，又露出了和她最爱的魔王那样的无敌的笑容。
“啪”打了一个响指。围绕周身的黑水晶宝玉中的一个应声而碎。
「……嗯。魔力补充完了。那么～～～～可以死了」
无慈悲的宣告是以瞬间创造出闪着电火花的黑暗之祸星这种形式做出来的。
——重力魔法奥义　黑天穹
前所未有的巨大。并且是以天树为中心，东西南北四处同时展开。
展开范围内神格妖魔毫不留情地坠入其中，周围的妖魔也好，地上的妖魔也罢，高呼着「明明已经匍匐了啊！？」这样的话一并被吞了进去。
强大引力暴食着无处可逃的妖魔们的场景，宛如一场噩梦。
“黑天穹”，与同为重力魔法的“绝祸”不同，并不是以重力去碾压，而是彻底消灭的魔法。
只要有念素和思念在，这些被消灭存在就能复活，所以才没有问题，不然的话，这个世界的种族力量平衡很有可能就此崩溃。
「……那边的，别发呆。现在，还不快点封印被干掉的家伙们？」
大人模式的月瞥了眼天树一隅，开口呵斥着全身僵直，目瞪口呆的布拉乌·尼贝尔。
等回过神来，与那双鲜红色眼眸对上了视线，瞬间让汉女神的脸颊被染得通红。面对与性别、年龄、种族尽数无关而皆能被其俘虏的凄绝之“美”，汉女神就只能快速地点点头。仿佛月才是布拉乌·尼贝尔的神一样。
「吓！？　糟了，竟然直视了！　差一点连我都要被俘获了……」
光辉冷汗狂喷着低声自语。差点就要挨魔王的枪子了。
「在你说这话的时间点上就是在自白已经被俘获的事实了哦」
莫亚娜的眼睛变成了＜●＞＜●＞的样子。但，她的语气却没有以往那么强硬。因为连她自己也已经被俘获了。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月认真起来的样子，这种冲击似乎让她久久难以自拔。（十字：回想起艾希特当年最大的失败，就是把月创造的太过完美。）
不，这一点光辉也是一样的。仔细想来，自神话决战之后，这还是月第一次动真格的。再说了，就光辉而言，上次见到月认真出手，还是在攻略“大树迷宫”時，VS蟑O一战那会儿了。
所以，他对月的认知也就停留在能和南云匹敌这种程度。说是这种程度，但也……（十字：光辉情报早过时了，极限1V1认真厮杀的话，阿一真就未必打得过月）
——噢哦哦哦哦哦
不愧是有骨气的神格持有者。龙神忍耐着被“黑天穹”吞没后，发出一声咆哮。竟然从内部将奥义破坏掉了。其他的神竜也同样如此。
话说回来，既然那样的巨大身躯能飞起来，大概本来就有干涉重力的权能吧。
再者，就在“黑天穹”消失的瞬间，龙神的身姿也消失了。下一秒则出现在了月的头上，看来同样也能干涉空间。
乌云再度涌现。电闪雷鸣，狂风呼啸。
天树的结界，大致上能够抵挡住包含他们权能的攻击，但是，月嗤笑一声，一步跨出结界。
瞬间消失，再次出现时则是与龙神面对面站着。那是不使用传送门的空间转移魔法——“天在”。
两道极大的雷击同时落下。
月既不闪避，也不防御。只是，出手攻击。
结果……
——嘎啊啊啊啊啊啊！？
只有龙神发出悲鸣，在空中翻腾。
仔细一看，月放出的落雷并非普通的雷击
——重力、变成、升华、雷属性混合攻击魔法  从魔式·极大雷龙（十字：最近才知道，“变成魔法”正确翻译应该是“质变魔法”，但是算了，都用了那么多年了）
由雷电编织而成的，可自主行动的半魔物巨型雷龙。
以不亚于龙神的巨大身躯，咬住对方的脖子，挖去血肉，一边在内部对其发动雷击，一边使飞行的重力干涉无效化，最终将其像落雷一样砸向大地。
接着，天空的暗云再次散去，只有毫发无伤的月出现在那里。
身上无一处烧伤，衣服也无一处破损，甚至连头发都没有一丝散乱。
「噢啊啊啊啊啊」
不知何时已经飞到面前。大岳丸将巨岩般的拳头袭向月的肩头。他以为只要轰掉对方一条手臂，对方就一定会哭着求饶了吧。
月依旧不闪不避。整只手臂从肩头消失了。但反而袭击者的大岳丸感到十分困惑。
没有任何击中感。正这么想着而转身返回之时——
果然，之见对方举起那只仿佛什么事都没有的手臂，如同确认什么似的“啪”地打了个响指。
刹那间，空间错位了。一层叠着一层，层层叠加着，从所有角度望去，都只会看到这片空间如同被乱拳打碎的镜面一般。
——空间魔法　千断
就如同字面所示，将空间断裂数千次。这是无处可逃，绝对切断的牢笼。
偏离的不只是空间，还有大岳丸的视野。在意识消失的过程中，他还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呈块状散落的光景。
（真、真受不了啊……）
对方甚至没有看这边一眼。看着仿佛驱赶蚊虫一般的吸血姬的身影，大岳丸不禁想着。如果能让酒吞童子和吸血姬两边一起侍奉自己那得有多爽啊。（十字：兄弟欸，您一定是桃饱VIP无上会员了……）
「……不自量力」
（哈哈，这家伙真严格啊！）
这话是对自己说的么？是或不是都已经无法确认了，大岳丸的意识就此消失。
接着，没有了鬼神的战场上，
「啊啊～，这下肯定不行了……」
正如幸存下来的鬼苦笑着所低语的那样，放弃和撤退的念头正蔓延向大妖以下的妖魔们之中。
即使在鬼种中，也是作为特别鬼神的大岳丸被瞬杀，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更重要的是，
「——“七天之魔龙”」
看着覆盖了天空的七条巨龙，让其他人深刻理解到“除了被蹂躏之外，没有其他的未来了”的这种状况了。
除了熟为人知的雷龙、苍龙、石龙、岚龙、冰龙之外。又加入了用“神威”制作的光龙，和能像毒龙一样散布着所有有害状态的暗龙，一起成为极大化&魔龙化的状态。
神龙级别的龙竟然有七条，并且只要身为施法者的月在，就算了死了也能瞬间再生。（十字：这里得提一下龙种阶级了，龙神＞神龙=神竜＞其他龙种（蛟、螭、双翼飞龙之类）＞亚龙种（鲤鱼精、火蜥蜴之类）。）
更何况，只要魔力足够，月本身又是不死之身。
语言可以干涉灵魂，能像自身手脚一样操纵重力和空间，甚至创造出了魔龙这类生命，而且还有时间干涉系的再生。经过不断磨练的技艺中，还包括从异世界之神那里学到的、盗取权能级的招数。
既不回避也不防御敌人的攻击，将这些都交给不死之身的肉体自行处理，在此期间会不断滥发致命且无法回避的攻击魔法——或许有人已经忘了，这才是最强吸血姬本来的战斗风格。
那么，魔力什么时候才会耗尽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样令人绝望，在一口气毁掉三个黑水晶宝玉之后，瞬间又从“宝物库”召唤补充。在不知道对方一共有多少储备的前提下，这个问题无法得出结论。（十字：鬼晓得阿一会给他最爱的吸血姬做多少蓝药……）
「能无限制使用魔力的月桑……无敌的么」
都不需要和天树女神那样，靠着天树这个绝对优势才行。
只是，单凭自身力量就完成了压制。（十字：某种意义上来说，月本身就是针对数量暴力特化形，广域打击专家，无限地图炮。）
无限魔力发生装置的小型化、远程跨地域魔力接收系统被造出的那时。月真正获得无限魔力的话，可不是给鬼送金棒那样的话题了。搞不好比魔王自身还可怕。光辉和莫亚娜她们思考着那样的未来，不由地脸颊抽搐起来。（十字：给鬼送金棒类似于我国的如虎添翼，画龙点睛，但更偏向于战斗力增强这方面的体现，所以我没换词。）
就这样，并非比喻，而是真正意义上踏入神域的存在——月桑，看着地面上残存的蝼蚁微笑起来。
想出手的随便上啊。我都会好好奉陪的。
神格级的妖魔一齐放声咆哮着，就如同之前的龙种们一样，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回应“龙”的召唤。他们如今集体瞪着月，发出各种咆哮声。
对此，月眯起了眼睛。
「……哼。在这里好好表现的话，一定能让希亚她们重新尊敬我。最近，总觉得月桑我啊，似乎是被小看了呢！」（十字：是啊，都沦为正妻（笑）了）
呼呲，呼呲。我可还是个学生啊。休息日懒懒散散有什么不对啊。就算我是个天才，但逐渐被当成搞笑角色可真令人不爽啊！　月桑我可是懂得什么叫强大却不露锋芒哦。大家，怎么就不明白这点呢。地球传说中的吸血鬼白天也都是家里蹲的吧！　月桑我可是个有情调的家里蹲！　这样的话将来会被称为尼特吸血姬什么的，别开玩笑了！　一个人在家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没那么多空闲时间，也不会因为寂寞而对大家多管闲事！　和香织吵架，也只是那边自己主动找上来的吧？　基本上全部，都是香织不对吧？　偶尔捉弄一下她，大家就会变成警察似的，把我说成哪里的问题儿童一般，真是太过分了！！
所以，所以啊！
什么叫月下无双，都给我好好看着！
之后在过去再生的放映会上，把我的绝美身姿刻进灵魂的深处啊！
「……月桑啊」
在下面把这些听得一清二楚的光辉，不由地用双手覆面了。反差太大，不忍直视。
毕竟，就在月念念叨叨之际，神格级的龙种们再次袭来、却在靠近天龙存在的两公里范围内，遭到了各种雷枪暴雨、石岩剑山、劫火之海和极光炮击风暴，还有混乱不堪的重力矢量以及超重力场，又或是空间切割、震动破碎，几乎全部灰飞烟灭了。
月脸上挂着妖艳且无敌的笑容，倾斜身姿双手环胸，甚至翘起了二郎腿，悠哉地俯瞰着战场。
这时，天树这边突然打开了传送门。
「天之河，状况怎样了？　虽说有月的话总会有办法。姑且，我还是带了一些追加的魔力补给」
是阿一。看样子，他负责的那部分作业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才有功夫过来观察这边的状态。
「说什么总会有办法啊……」
伸出手指，指向天空。那里有无双的月桑。
「这里啊，有月桑一个人足够了不是么？」
「哦、哦哦……」（十字：实际上连阿一都不知道，现在认真起来的月到底有多强大。）
其实在使用升华魔法“禁域解放”状态下，而且是不用在意魔力剩余量的月全力战斗的样子，阿一自己也是初次见到。
真是令人着迷啊，阿一如用看着什么耀眼之物般注视着月。同時又因为听到她念念叨叨的内心自爆而苦笑不已。
感受到了这样的阿一的视线，月“唰”的将视线转了过来。
之前宛如超越者的冷漠表情，一下子就变成少女般松软的笑容。
就在这么想的下个瞬间，
「……阿一♪　快让我“啾~”一下？」（十字：特别提醒，下面开始是高糖分区域，血糖高者需慎入！）
“噗”地一声突然就出现在了阿一的正面。漂浮着抱向阿一的脖子。为了以防万一，月还特地在之前的上空留下了自己的幻影。
「怎么了，果然还是魔力不足了么？」
「……嗯~嗯。宝玉还有剩余所以不要紧的」（十字：这个嗯~嗯，是表示否定的那个嗯~嗯……）
那么，为何啊？　对于阿一的疑惑，月只是舔了舔嘴唇。她眯起眼睛，表情妖艳地令人颤抖。更何况还是处在大人模式。
「……有阿一之血的话，感觉还能做的更多」
确实如此，在月的能力中的确有着“血盟契约”这一项。如果是吸指定唯一对象的血的话，吸血之后获得的力量会大幅度上升一段时间。
原来如此，接受这个说法的阿一点了点头。
「本打算是说，如果你这边状况吃紧的话再让你吸的。不过看样子已经不要紧了，但月想吸的话就吸好了。」
「……嗯♪」
月满心喜悦，一脸幸福的“咔噗”咬下去。
啾~啾~，舔舔，吮吸吮吸。嗯，啊呼～。
「光辉！你不能看啊！」
「呼嘿~光辉桑~~。我也要~~」
「啊啦讨厌~、好大胆！！」
莫亚娜从光辉后面伸手蒙住了他的眼睛，像蠕虫般爬过来的奥拉萝特抓住光辉的脚咬了起来，布拉乌·尼贝尔则有些闷闷不乐地换了一个专业健美姿势。
就在这时候，本来满脸写满幸福二字的月……不知为何，表情逐渐变得奇怪起来了？
「……嗯？　嗯嗯～？　嗯！？　嗯啊啊啊啊！？」
最终让人惊愕地，竟然“啪”地迅速放开了阿一。
普通来说这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场景，惊的光辉他们差点把眼珠掉出来。
月在嘴里反复滚动舌头像是在确认什么，最后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盯着阿一。
「哦，不愧是你啊。月。觉察到了么」
「……阿、阿一？　莫非……真的放了？」
「别说的那么吓人。在给血液中的铁矿物增加“作弊伙伴”效果，作为月专用的特殊神器“我”，在与艾希特决战时不时也用过么？」
「……虽然如此！　但，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为什么啊」
竟能从血液中喝出添加了能量饮料！？　看着正在微微发抖的月桑。光辉他们才是真的吓得不轻。
「那个啊，因为谁都不肯喝我的特制版嘛……」
「……嗯！？　阿一也好，义母大人也罢，义父大人也是！　南雲家的人怎么就都这么依赖能量饮料啊！？」
「才没有那种事啦……这个可真不容易哦？　要注射在血液里也不要紧的能量饮料。……艾蜜莉她是这么说的哦。」
「……这是才能无意义的浪费啊！？话说，艾蜜莉也太容易使唤了吧！？」
「其中最难的一步是如何确保能量饮料的风味。虽说即使不做也没啥关系了，但已经坚持到这一步了，实在不想放弃，最终真的成功了。真厉害啊，真不愧是药物学的天才呢。」
「……艾蜜莉！？」
果然，应该说是能做出魔药的天才才对吧。
月，感受到一股本不属于吸血行为的力量从自己内测不断涌出，她含着泪一把抓住阿一。
「……就算这样啊，阿一！　对自己最爱的妻子，偷偷下药是怎样啊！？」（十字：夫妻间的信任呢？）
「不，因为，你看啊，血的味道一直都是那样的吧？所以说啊。这就和酒一样过一段时间味道就会变回去了，一种血液两种吃法，真是一举两得……没错！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非常好！」
「……你还觉得很好！？」
「怎、怎么了嘛。月你不也是么，大迷宮攻略之旅途中的时候，你也擅自在希亚的料理中加入魔物或迷之物质的吧？　你说你觉得很好没问题，也是这么对希亚说明吧。」
「……意外的反击！？」
月离开了阿一，气气呼呼地进入非自愿的“界限突破·霸溃”状态，一拍之后。
「……阿一你这二~~~货~~~」
双眼飘泪，喊着这句话渐渐消失在了远方。
上空，黄金之光爆炸性增大。原本已经极为凶恶的力量更上一层楼。
月背后的三重光轮一下子巨大化到直径三十米。在那里，艾希特曾经在神域中使用过的“用光创造出来的使徒军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当然了，此时战况已经变成月的单方面碾压了。
「吓！？」
听到声音的光辉、莫亚娜、布拉乌·尼贝尔赶紧将视线转了回了。
只看到在边上的奥拉萝特，脖子上正扎着一只针筒注射器的样子。
当然了，负者注射的人是阿一。
「那么，关于地球那边的状况……」
「「「不不不！」」」
看着这自然流畅的能量饮料注射行为，众人当下只想赶紧逃走。
只见的注射完的奥拉萝特就如同拖上岸的鱼一般不停蹦跶，众人开始瑟瑟发抖。
「你、你啊！这画面简直是标准的犯罪哦？」
「不，那个啊，我觉得比起喝下去，还是注射来的有效不是么。」
「才不是这个问题啊！　把那样糟糕的玩意——」
「光輝桑，怎么了呢？　现在我们必须集中面对眼前的问题哦」
「奥拉！？」
奥拉萝特一下变得十分干练。真的复活了。好可怕。（十字：众人都感觉这玩意儿是在透支燃烧生命……）
「你们啊，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说的这好像什么危险品一样。能量饮料喝多是不好，这一点酒也一样吧？　我发誓其中没有任何有害成分。既然之后好好修养一下就能恢复如初了，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就该喝不是么？」
「是、是这样没错也说不定但……不，是这样么？」
「光輝！　别被带偏了啊！」
「能量饮料是神。崇拜能量饮料吧。以前寄过来的饮料还有剩下么？」
「哦，还有剩哦」
「奥拉萝特大人啊，万万不可沉溺其中啊！　那一定是无底的深渊泥沼啊！」
对于叽叽喳喳吵闹着的光辉他们，阿一脸上露出了慈爱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情，并取出了四支注射器。
当然。
光辉他们倒退了一步。只有奥拉萝特想要往前一步去拿，却被勒住了脖子。
结界之外，战斗每时每刻都在变的更加激烈。当然指的是单方面蹂躏的状况。
头顶上传来的了「恐惧吧～，颤抖吧～，然后毁灭吧~」的呼喊声，并附和着哦~呵呵呵的高声大笑，难以想象那样的声音竟然是月发出的。
但是，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呢，好了，爽快地来一支，请吧？」魔王那充满了关爱的表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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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弥漫着白色浓雾的深邃森林中。
有十只巨大的狒狒，正在小心翼翼地前进着。它们身长三米左右，遍体黑毛，却有着像人一般的脸孔。这是有着吃人的传承，特别喜欢吃女孩子的妖魔，在大陆那边也是出名的存在。（十字：没猜错的话是山魈。）
虽然现在身为使魔，但其狡诈和凶暴的的本性丝毫不减。它们甚至虎视眈眈地瞄准了束缚住自己的主人，一旦有机会就试图反噬对方。
即便是如此强大的狒狒妖魔，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对使役着自己的主人发出卑劣嘲笑的余地了。现场的气氛如同刀架在脖子上一般充满了紧张感。
它们十个互相掩护着，用警惕的目光四周望来望去以戒备着周围。
屏息凝神，不发出脚步声，小心翼翼，慎之又慎。
如果可以的话，真想立刻就转身离开，但主人的命令没有变更，所以不得不继续入侵森林。已经多次向使役它们的主人传达了危机感，然而却连一丝回应都没有。
本不该进入这片森林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话虽如此，即使打从心底里厌恶主子，但因为有着“束缚”的缘故，就不得不听命行事。
不，即便允许撤退，现在也已经为时已晚了吧。
毕竟，现在狒狒们已经凭本能感到了危机。
这片白雾，厚重的令人感到恶心……
「——嘶！」
身为领队的狒狒倒吸了一口气，止住了动作。
这只经历了一定年岁的狒狒，似乎能读取人心。传承中似乎没有相关记载，恐怕是这只领队狒狒的独有能力吧。
将那读心能力范围拉到最大时，
——大家，拜托各位了
那是非常礼貌的，并且是足够撩起狒狒本能的女声。
只听声音就明白了。「这是最棒的猎物！」本能如此嘶吼着，「现在马上逃命！」的理性也同时咆哮着。
领队狒狒没有迷茫。发出了本能的尖锐嘶鸣，警告着同伴。同时它自身也向后飞掠，但是，已经晚了。
地面“啪”地炸裂开了。无数道根须以让人眼前眼花缭乱的气势刺来。
硬到开玩笑般的树根一瞬间就贯穿了两只狒狒，并顺势将其裹挟紧缚住了。
更有一只狒狒，在试图向上跳跃的途中被某种张开巨口的植物吞噬了。
下个瞬间又有一只被布满粘液的藤蔓缠上，立刻倒地，口吐白沫抽搐不已。
领队狒狒已经没有选择了。
「——嘶嘶！！」
必须立刻顺着先前读取到的思念传来的方向，以速度取胜抓住猎物！领队狒狒激励着属下们，并快速下达指示。
既然无法接收到主子的心声，那就已经没有退路了。另一方面，这该死的浓雾早就让他们迷失了方向感。
而周围的花草树木，不知何时又会像刚才那样发动突袭。
最初进入这片诡异森林时的百位部下们，折损到如今的十不存一，终于，顺着心声传来的方向来判断，目标已经触手可及了。
那么，自然已经没有突击之外的方式了。
野性的咆哮，配合着妖气放出，一瞬间将面前的浓雾吹散了。现在只需要沿着这条路一口气冲过去即可。
要让这片森林的主人好好品尝何为恐惧，它的眼神充满了血色——
「啊哇哇，不好不好！　果然位置被对方掌握了啊！」
只看见，在一棵巨树的枝杈上，正坐着一个较小的女子。
到了双方可以目视的距离时，对方似乎开始慌张了。
女的，小孩子。还充满了力量。（十字：啧啧，幸亏你没开口，不然死的更惨……在森林里挑战爱子，噗！）
被紧张和畏惧压迫着的狒狒们的精神，现在一下子就反转了。瞬间充满了愉悦和嗜虐心，以及食欲。
这边可是被打的很惨啊。不能一下子杀了她。要让她在哭喊声中看着自己被一点一点吃掉才行。
区区上方十米左右的高度不成问题。那种地方在狒狒面前根本算不上避难所。
狒狒们抓住树干，开始奸笑着慢慢向上攀爬……
「——“冲魂”！！」
桃红色的梦幻冲击波迎面砸来。（十字：参考魔法少女动画里的爱心状冲击波……）
如果只是一般的冲击波，硬抗下来也不成问题。然而，眼前这个则是完全无视物理防御，直接对灵魂作用的冲击。
「「「「「——叽！？」」」」」
瞬间思考空白。意识莫名其妙地消失。四肢无力地拥抱大地去了。
在那地面上，
「国王桑！干掉它们吧」
那是非常可爱的声音，并且伴随着她的声音，地面下发出沙沙声，根须如同剣山一样破土而出。（剣山：一种插花用的工具。在长方形或圆形的金属板上排列大量粗针）
仅剩的几只狒狒半数直接被刺死，半数被贯穿后已经无法行动了。
是运气好呢还是实力强呢。只有领队狒狒无伤的在剑山缝隙穿了过去中躲过一劫，但是，这也没有意义了。
地面再次传来轰隆隆的响声，它强行振作快要消失的意识往声音传来处望去。
「……」
此刻，它的那张人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扯淡吧……」那样的绝望。
全长三十米的大树竟然站了起来。
没错，它竟然站起来了！
无数的根须互相缠绕，最终形成蜘蛛般的脚足，树干中间裂开露出红色的眼睛以及长满了铁桩般牙齿的大嘴。大量触手化的树枝胡乱挥舞着，周围的空气仿佛被撕裂一样发出蜂鸣声。
森林之王的显现，是该这么说吧。
在地面不断的轰隆声中，“魔树之王”发出了咆哮。空气震颤着，狒狒们发自本能的感觉得到，它与自身存在的格是不同的。
不，不仅仅是狒狒。当下所有正在入侵这个“王树圣域”森林的外敌此刻都能感受到的。
『等下——』
领队的狒狒竟然口吐人言试图博取同情。本性狡猾的它，通过读取被树王枝叶保护着的女子的思考后，做出了判断——爱子的性格很天真。
这基本上是正确的。爱子基本是不会去主动杀人的。拼命祈求的话会被饶命吧。
而然，狒狒并不知道的是。即使它能读取思考，却无法读取记忆。
真的到了有必要的时候，爱子还是会下手的。
再加上，她原本就是一旦行动起来就会对周围人话听而不闻的那种类型。
「阿一君、神灵的诸位都不在……失败的话世界就糟了……呜，好胃疼啊……但是不行，愛子！　不振作是不行的！　可不能辜负了阿一君的信赖！　加油！加油— —」
只听她嘴里叽里咕噜碎碎念着什么，原来是拼命在给自己打气，结果完全没听见狒狒领队的求饶声。
「国王桑！干死它！」
命令收到！　树王顶端的无数枝叶化作的触手高高举起，对着正要拼命逃离剑山的狒狒领导就是一顿疾风骤雨般的乱打。
就算说只是枝叶，可每一根都是极其粗壮的，要说其破坏力的话，大概是一击就能将一栋房屋化为齑粉的等级吧。
紧接着就是。毫不留情的乱打乱打乱打。如同砸年糕般的打砸、打砸、打砸。结局不用说了，狒狒们只有化为肉沫雾散消失这一条路了。
狒狒们死前的脸上写满了绝望。
「嗯~，这么一来大群的敌人就全部对付掉了……刚才的猴子桑得优先打倒才行……之后是东边少许，还有西边也有新来的集团么？　姆，果然不派树妖桑去压制施术者的话就会没完没了的啊，虽然不太想把它们放到树海外面去……」
思考之后，点了点头，决定了方针，接着便将魔力传导给手中的魔杖。
那是看起来三十厘米左右的木质手杖。以王树产生的物质为基础，阿一又融合了一些矿物进去。
这魔杖能让爱子除了与成为化身的莱拉产生共鸣之外，还能行使一部分王树代理权限，同时还让爱子的魂魄魔法以及作农师的力量爆发性的增长。
其名为“守护杖”。
现在，这片圣域森林与平日里的面貌已经截然不同。这也是此魔杖的权能与爱子力量相结合的结果。
本来就有保护王树、阻碍认知的结界，在此之上又施放了“树海现界”，使得此处已经化为一片充满让人认知陷入疯狂，植物行魔物与树妖大军遍布其中，魔树四处蔓延的噩梦魔境了。
「骑士桑！　主教桑！　还有士兵桑十个，拜托你们去圣域外围搜查了！」
周围的树木一下子就动起来了。五米的士兵级树妖，十米左右最为顽强的骑士级树妖，八米左右能使用魔法的主教级树妖，它们对爱子行了一礼，在浓雾中向着边界方向移动。
从名称就可以看出，那些树妖有着与国际象棋的棋子种类相关特技。
并且，先不去说整片树海，国王桑的周围永远都围绕着近卫部队。
先前本来在见到狒狒之前就能完全歼灭的，但国王桑担心自己没有表现的机会，说着「咱也想听从爱子殿下的命令啊！」才故意放过来的。
再者说，其实爱子边上的枝杈上还有着“人形魔树的女王级树妖”，另外还有在大树迷宫里遇到的那种人形蟑O，它们的战斗力都不亚于量产型使徒。所以，所谓的危险就是个玩笑罢了。
爱子的自我鼓劲打气，也不过是和平常一样的拼命空转罢了。
「厉害啊，老师。简直就是“森之女王”啊」
「为什么这些人都是“一夫当关”系的啊？」
突然传来的男女之声让她吓了一跳，愛子赶忙看向自己所坐着的树枝的一侧，从那里开启的大门中走出了光辉和莫亚娜的身影。
「天之河同学和莫亚娜桑！」
看来有些懵逼或者说是丧失了自信的状态吧，总之这两人脸上的表情非常微妙。
「那边不要紧了么？」
「是啊。月桑在那开着无双模式呢」
「这样啊。毕竟是月桑呢」
能这样就被轻松接受，也说明了正妻大人的地位了。
「那么你们是来帮忙的咯？」
「是的。本来还说，这边算是前卫与前卫支援这样平衡性不错的组合来着……」
「似乎没有必要呢？　魔王陛下说了“拿着守护杖发动树海现界的爱子，虽说只限定在圣域，但也基本是无敌的”这话，现在算是充分理解了。」
光辉他们一遍这么说着，一遍将阿一委托的魔力宝珠交给了爱子。
毕竟，只要爱子的魔力没有耗尽，树海、白雾、植物系的魔物们都可以瞬间再生。此外，爱子还可以通过白雾掌握整个树海。
无法破坏、无法隐藏、无尽的军势，连逃跑都不允许的雾与森林的异界。
将这一切都掌握于手中的森林之王。
原来如此。确实是无敌的。
我们，真是没用的废物啊……面对眼神已经死去的光辉与莫亚娜，爱子又慌乱了起来。
「才没有这种事！　一个人的话总是难安心……你们两个来了真是帮大忙了！」
两人的表情一下子松弛了下来。就像是遭遇了各种不讲理的事之后，回家看了猫咪动画被治愈了一样。
「并且，在失去了莱拉桑的支援后，对树海的控制上的一些不协调感怎么也消除不了，真是麻烦啊……」
前不久还在一起展开防卫战的神灵史莱姆们，现在，为了处理一些事去了“宝物库中的世界”——“箱庭”之中。这是为了打破现状准备的一招。
但没了王树女神的及时支援后，对树海的操作——具体来说，是对作为树海基盘的圣域森林的干涉变得难度越来越大了。
「那个，莫非是王树的性质造成的，对么？」
「似乎如此呢」
总算从特别推荐的能量饮料那里逃走的光辉终于找到自己能参与的话题而发出提问。
对于这个提问，爱子点了点头。一手拿着守护杖指指点点地对树海全体发出指示的同时，另一只竖起一根手指，就像是在教室里上课的一样地回答。
「世界树的枝叶会为了适合这个世界而产生出固有能量，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诶。在莫亚娜的世界就是恩惠力呢」
「关辉你们使用的魔力也是吧？」
「没错没错。而地球这边产生的，阿一君将其命名为“气力”」（十字：这里气力不是指力气，而是类似武侠小说里内功的那种气）
这本是地球的固有能量。之前已经衰减到不足原本的万分之一了，现在，随着王树的复活，再次于地下龙脉中流转起来了。
阿一在圣域中的作业之一，就是对这种地球固有能量的解析。
经过解析后的得出结果，用爱子的话来说就是，气力相比较魔力之类的存在是更为接近原本素子的能量。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不是指更容易转换成其他种类的能量呢？」
「似乎是的呢。同时也更容易用其他的能量来转化为气力这种形式」
面对歪头不解的光辉与莫亚娜。愛子用守护杖的尖端啪嗒啪嗒地敲了敲树干。
树干上一下子长出新的枝叶，并且描绘出人的形状与地球的文字来。
「我们地球人呢，都有这种能量潜在寄宿着，有些人则天生对能量适应性更高」
「……是这样啊。就奇怪我们原本是地球人，去了托塔斯之后却能使用那边固有的魔力。那就是说」
「原本气力性质就容易接受其他种类的能量，而光辉他们的适应性又相当的高吧」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呢！」
见到爱子满脸微笑着称赞，两人再次稍微被吓到了。光辉有些害羞地再次提出疑问。
「那样说的话，其他种类的能量，如果想用的话也能用出来吗？」
「理论上可以。只是，一旦接受了魔力的性质之后，不做某种复原就想要再接受其他能量，那就难了。人类的身体还没灵活到可以在各种不同能量之间来回切换啊。」
「原来如此。就相当于基础色那样么？」
「是的啊。那么，天之河同学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被召唤到托塔斯时，伊什塔尔教皇所说的话」
稍微思考了一下，从遥远的记忆中将与现在对话流向相关的话语剥离出来。（十字：好家伙光辉不愧是优等生，这都还记得……）
「我们这些人的基本规格普遍高于托塔斯人，是这句么？」
「正确！　这就相当于高原训练一样」（十字：高原训练：是指战士为了适应各种极端恶劣条件下的作战需要而提升自身抗性耐力的极限训练）
也就是说，地球人在用拥有适应更为接近基础素子能量的身躯同时，还因为生活在能量几近枯竭的世界中，召唤到它们的世界时，就如同高原生活的人突然来到平原或盆地中时，血液中的氧含量会急剧提升一般。这么一来地球人身体中的魔力值必然都会高于当地人。
既然去的是魔力与身体能力相关的托塔斯，那么自然是地球人的魔力量要比托塔斯人来的更高。
「这些说到底都还是假设阶段。现在我们还是先处理眼前的事情吧」
「原来如此。不过这下总算是说的通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经过召唤之后已经被魔力侵染了……」
「而这个圣域则是充满了气力，虽然自身受入没有问题，但能量构造终究不同，所以运行不畅对么？　老师殿下」
从中途开始交替看着光辉和爱子讨论的莫亚娜，不知为何笑容满面地得出了结论。
爱子对莫亚娜得出结论，笑着点头称是。完全沉浸在思考中的光辉则没有注意到两人正交换着视线，依旧在低头思索着什么。
「这样啊。就是为了调整这个问题莱拉才去了箱庭啊……欸，老师？　莫亚娜？」
终于注意到这一点的光辉，不解地歪过了脑袋。
然后，爱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做的非常好。那么这次的授课就到这里了！」
开心的说出了下课的认可。光辉“啪”地站了起来，和莫亚娜一起微笑着行了一礼。（十字：这算是爱子作为老师最后送给光辉的礼物吧，毕竟这个时间点上光辉已经放弃学业，不再是她的学生了。）
「非常感谢您，老师殿下」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多问问我。话虽如此，但凭现在已知的知识，回答不出来的地方比较多吧。」
听到这里，光辉也终于明白了。爱子的说明，不单单只是在说明缘由，其中还有对已经退学了的光辉的关心。并不是像“在上课一样”而是真正在给光辉久违地上了一课。
总觉得很令人怀念啊，当时是坐立难安的自己擅自放弃了学业跑了出去，现在老师却还愿意以对待学生的身份对待自己，真是令人高兴啊，光辉不由地发出「嗯～～」的怪声，羞愧地用手遮住了自己脸。
接着，有用很小的声音说，
「谢谢您的课」
他是这么说的。
「好的。那么，就去把圣域外的施术者们都抓起来吧！　那些人好像并不在外缘部，而是从很远的地方躲起来，只派送妖魔进来的！　快，跑起来！」
「……老师。请让我稍微再沉浸一会余韵中啊」
爱酱老师“啪”地拍了一下手，轻描淡写地改变了气氛。
光辉的脸上的表情如同在感情上迷失的孩子，而看着他的莫亚娜只能苦笑不已，两人就这么匆匆忙忙地出发搜寻外部的敌人去了。
在午夜的南云家——的对面的家里。
「亲爱的！　亲爱的快看！　南雲桑的家里又有人进去了哦！」
妻子一边从窗帘的缝隙往外窥视，一边低声呼唤着丈夫。
在客厅放松的丈夫露骨地皱起了眉头。他对妻子经常从窗帘缝隙偷窥南云家的兴趣感觉很不好。
「呐，亲爱的。你看过普通车里钻出十几个人来的视频么？」
「啊，之前在，冲击影像特别节目中放过的那个」
对于话题突然的转换而感到疑惑，丈夫把视线从电视画面上转了过来。
他的妻子凝视着窗帘的对面，用害怕到颤抖的声音说着。
「南雲桑家的房子，说起来确实挺大的。丈夫是公司社长，菫桑又是那个“紫罗兰老师”。赚的和我们家不同呢。」（十字：紫罗兰和堇的日语发音都是SU MI LE）
「嗯、嗯，是，没错啊」
「赚的不一样啊」
「是的啊！」
因为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要说两遍吗？丈夫稍微有点自暴自弃地同意着。
「但也并非是什么超大豪宅吧。当然比周围一圈都要好了。」
「那种事一看就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与房子的大小相反，被邀请的人却数太多了啊！」
从转过头来的妻子眼中，明确有着对无法理解事物的恐惧。
「……从刚才就一直在看了，真有那么多吗？」
「已经超过一百人了！」
「这么多！？　是在举办上层名流的晚会么！？」
原来如此。南云家虽说是气派的豪宅，就算再怎么不属于一般住宅，也应该容量超标了。
「一般来说，里面应该是像偷渡船的船舱那样的状态吧？」
「如果是挤得很紧的话，还是进得去的，不过想想都觉得可怕啊。」
「不只是这样啊，我今天可是连最喜欢的连续剧都没看，整整观察四个小时了啊！」
「啊啊。吓得我都不敢搭话呢」
「就是啊，真的很恐怖！　明明没进去的人，却出来了好几个！　到底发生什么了？最近巡警来回巡逻的次数太多了！前不久他家院子里还有种异样的气息。还有像是黑手党的人，以及明显不是普通人的人也进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像是黑手党般的人，也就是梵蒂冈事件时来访问的英国保安局局长玛格达尼斯一行。黑色的轿车里，保护局长的黑衣人们。玛格达尼斯自身的气氛也给人一种肃杀的感觉。
说明显不是普通人的人，就是指八重樫流的弟子以及服部这样的政府相关人员了。
南云阿一失踪又归来后发生的种种。
所有的一切都看在这位妻子眼中！　如今这种瑟瑟发抖模样，还是丈夫从来没见过的。
丈夫看了一眼这个贷款还远远没有还清的房子，实际上他从南云家变得热闹起来时就在考虑这件事了，现在终于下定决心和妻子说了。
「……我们搬家吧」
「啊？　绝对，不要的哦？」
妻子转过头来，用怀疑对方是否清醒的眼神望着丈夫。贷款还没还完呢，这说的是人话么。明明是自己刚才都吓得快失去理智的人。
「欸，不要？不是你说很恐怖么？」
「诶，是很恐怖啊。不管怎么想，南云桑家都很奇怪吧。但是，见到那么多美女你也很开心吧。每次你上班时遇到蕾米亚桑打个招呼脸上都在沾沾自喜哦？　亲爱的，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故意瞄准蕾米亚桑送缪酱上学的时候才去上班的？」
「现在那种事无关紧要啊！我很担心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啊」
靠气势混过去！　像这样似的丈夫大声说着话。妻子看着这样的丈夫，又说道，
「精神状态啊……好的不能再好了。不如说，阿一君回来后频繁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每一天都心跳不已啊！　普通的平凡日子……种没有一丝惊险的日常生活，我已经绝对受不了了！　要搬家的话，请你一个人滚蛋吧！」
「啊，是这样的啊……」
被妻子像驱赶蚊虫般赶走的丈夫重新一屁股坐回沙发中。视线也回到电视节目上。似乎富士山正在喷出黑烟啊。真不妙啊，莫非这事和南云桑他们有关？哈哈，怎么可能嘛……殊不知内心吐槽的就是正确答案。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小酒，虽不好喝却能治愈自己的精神。
「啊！？银发的美人桑从二楼的窗户摔出来了！　啊啊，掉到院子里去了，还是头着地啊……那个绝对是被扔出来的吧。你看，窗边还有个拿着小刀的女孩子！」
今天依旧如此，妻子再次目击到了。从窗帘的缝隙中，窥见了南云家的异常。
就像是在快乐地参观鬼屋一样的害怕表情。
实际上，刚才那是，将妖精艾嘉莉从阿一房间里扔出去的拿着小刀的女孩子——正是优花酱。
「优花亲，冷静一点嘛~」
「普通地来看，这可是杀人事件发生的瞬间呢」
「吵死了！明明是你们恶作剧过头了！」
一如既往。显然是优花与阿一之间的关系被拿来恶作剧了，而罪魁祸首的艾嘉莉被一个过肩摔扔出去的现场——在阿一的房间中，优花正一脸怒意地瞪着眼睛。
顺带一提，这次的恶作剧是她们把优花用被子卷了起来，塞进了阿一的被窝里。（十字：然而当下阿一正在外忙成狗，不然优花能顺势上位也说不定……）
当优花知道这是阿一的被窝时脸瞬间“噗”的一下变得通红，而奈奈和妙子则贱笑着拿着照相机疯狂拍照，而自己的双亲与愁＆菫桑则是同样满脸笑容的在门外偷窥，总之现场一片混沌。
羞恥心化为了力量。接着就表演出让人惊叹的利落逃脱＆过肩摔技。
「啊，非常抱歉。我，把窗户，弄坏了呢」
「真是的。要好好反省啊，花酱」
「谁是花酱啊！话说，你别站在我背后啊！」
优花正全力对神出鬼没的艾嘉莉表示抗议。在这期间，窗户自身发出淡淡的光芒，竟然自我修复完毕了。大概在这个家中的什么地方设置了再生魔法的神器吧。不知何时，连南云家的房子都已经具备了自我修复功能。
「优花，已经是半夜了哦。邻居们自不用说，地下那边也是，诸位的亲人也有不少已经休息了，吵吵闹闹的可不值得夸奖哦。」
「真是的，我家的孩子一点都不老实……真是抱歉啊，堇桑」
这是来自优花的父亲——博之的责备，以及母亲优理面带歉意的发言。然而，从看着自己女儿将明显不是人类的存在一口气扔出窗外……对此视而不见这一点上来说，园部家的成员们也都习以为常了。
果然，同样对此视而不见的愁与堇，则是一脸认真回答着「才没这回事！」。（十字：两家都同意婚事，唯独优花自己不想……）
「您在说什么呢？优理桑。傲娇是属性。这就是优花酱的萌点所在啊！」
「完全同意。这种可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阿一对优花酱也是另眼相加，我们家更是随时都欢迎的！」
亲人们擅自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份羞耻感与被戏弄的不爽感交替袭来。
优花酱终于承受不住了，满脸通地默默走到墙角蹲了下去。
……八重樫家与当地警察的协同巡查，正在全镇进行着。
由于已经查明幕后黑手的真实身份，导致事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班上同学的家人们都集中到南云家避难了。
修学旅行中因为有着缪的战力存在所以没有问题，但现在它们中的大部分都跟随缪出差去京都了。于是以优花为领头的班上半数同学决定担任守卫职责，为了以防万一，每晚都轮流守夜，今晚也不例外。
在空间魔法改造过的地下室中，就如同宾馆一般，都可以在各自的单间中悠然度过。
总之，周围附近的谍报员全部被阿一等人收拾完之后，服部的部下们也快速铺设了警戒网，所以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问题。
因此，南云家自然也就没什么严肃气氛了，所以，才会出现优花因为和阿一间的关系问题而被作弄的情况来。
别说同班同学了，就连父母也参与了。
真的不是那样啊！　但不知为何，越是否定周围人看待自己的眼神就越是温柔。到底为什么啊！　最终就这么变成优花酱在角落里抱头O防的状态了。
这下又引来亲人们「好可爱啊！」的称赞了。
「话说回来，花酱。主上被子的味道怎么样——」
「比起这个！诺嘉莉怎么了啊！」
交换啊交换！　相比之下还是另一个家伙的比较好！　优花大声喊着。
「姆，怎么了嘛。对我有什么不满啊？　到底哪里不好了？」
「用不满压成人形凝固后形成的，就是你这家伙啊！」
真意外！　虽然心里这么吐槽，但注意到优花的眼神已经变得杀人鬼一般了（袖子内侧的小刀闪着寒光），艾嘉莉只好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
「愚妹的话，一直在箱庭里呢」
「箱庭？　宝物库之中的世界么。在这种紧急事态下，到底在做什么啊！」
「正因为是紧急事态啊。虽然令人嫉恨，但现状的确是愚妹比我更能帮主上的忙。」
「？　怎么回事？」
「因为我已经转生成一个空前绝后楚楚可怜的美女妖精了啊」
「那种过剩的自信去掉几分的话，倒还能更加楚楚可怜呢！」
「愚妹她啊，在ＳＦ世界里以亵渎性手段篡夺担当BOSS角色的自动人偶的身体后，竟然为了转生成残念的女仆机器人，很露骨地在讨主上的欢心啊」
「你就没注意到自己和你妹妹一样很露骨地堕落为残念妖精了么！？」
「因此啊！　机械般的分析与计算・素子配列变换装置的调整以及编程相关的工作她都是超一流的啊。令人嫉恨啊！」
「最后那句不需要」
「你知道么？　主上可是直接赐给她女仆装了哦！　明明是我先来（诞生）的！」
「那种情报更加不需要」
「那个臭碧O啊！」
「处处可怜一词的意思，是不是该重新理解一下了？」
妙子、奈奈、以及南雲家与園部家的双亲正在偷偷摸摸地交谈着。是说优花的礼仪规矩、一言一行都有些刻板，又说正因为这样所以她对开玩笑的反应也很有趣，非常可爱之类的。
不管那些有的没的，诺嘉莉母体，似乎为了变成女仆机器人而努力着，当下，正忙着在箱庭中处理重要工作。
这么一来，快被烦死的自己还得与这个烦死人的生物相处一段要被烦死的时间啊。
「南雲……快点回来吧」
优花欲哭无泪地喃呢着。
不用说了，亲人们都发出了「啊啦啊啦...！」这种蕾米亚般的声音，好友们则是喷着鼻息用手机记录着。
这时，真正的蕾米亚走上了二楼。她似乎是在巡查房间，看看是否有人遇到困扰的样子，顺便还要准备轮到夜班的同学们的夜宵，于是上来确认一下。
优花高兴地跳了起来。但是，中途却漏出了「……啊」的声音。她察觉到蕾米亚身上微妙地散发着的忧虑的气氛。
「……蕾米亚桑，你说一声的话，我也会帮忙做夜宵的。」
「优花桑？」
「很担心吧，缪酱那边的事。……还请不要勉强自己啊」
女儿去了像是战场一样的地方。做母亲的怎么会不担心呢。
或者说，如果手里不做些什么的话就会感觉冷静不下来，所以选择去夜宵吧。
话虽如此，两人一起但总比一个人做要好得多。因为优花知道，与和谁一起吃饭能感到快乐一样，和谁一起做饭也是件开心的事。
对于来自优花的关心，蕾米亚有些感到吃惊，然后「啊啦啊啦哦呼呼」地微笑起来。
「非常感谢你，优花桑。但是没关系的吧？」
「是这样么？」
「是啊。毕竟雫桑和恶魔战队们也在一起呢。」
所以蕾米亚信任并等待着，一边的艾嘉莉听到了护卫中的王牌一语，觉得那个真不错啊，但现状是自己只能留在这里徒增压力，于是乎“啪”地举起手来。
优花两手握刀寻问道「又咋了？」。奈奈和妙子「不好，过火了。谈话中竟然亮刀子了……」带着一脸抽搐的表情赶紧来到优花的两侧待命般，若无其事地架住了她的手臂。
「大小姐那边不是准备了阿拉克涅么，这边有也阿拉克涅的话，就能做到视野共有，要看么？」
「竟然是正经意见！？」
双手中的小刀“啪”的一声掉了下去，扎在了地面上。刀子距离奈奈和妙子的脚尖只差丝毫。两个人发出了「呀啊！？」的悲鸣。
「啊啦，这不是挺好的么，蕾米亚酱，我们一起看吧。」
「这是确认缪的朋友们的好机会呢。话说回来，艾嘉莉炭，这种事你一开始就说啊！」
听到堇和愁的话，蕾米亚点了点头。
「不过啊，变成这个身体之后是无法和机械状态并用的，自然不能传递和投射影像了……毕竟我可不想让阿拉克涅里的其他姐妹以此技能来立功。」
「心胸狭隘也有个限度啊」
优花的吐槽十分犀利呢。
“咿”的一声，从“宝物库”中出来的也不知道是阿拉克涅姐妹中的第几号，落在阿一的书桌上。
然后，只见它稍微停止一会动作，红色的眼睛微微闪烁了几下，接着将脚尖的端子延伸到阿一的PC上进行连接，启动了显示器。
接着，在混乱的影像修正前，先有声音传了过来。
『回来！　快回来啊，虎蛟！　为什么无视我的命令！？』
『可恶，明明没有解开束缚来着！』
『馬腹！　那张脸是怎么回事！？　那种羞答答表情，我可从来没见过啊！？』（十字：馬腹是《山海经》中的兽名。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怎么回事，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啊！！　是土御门的术士么！？』
『初次见面，在下缪！　大叔你们的名字是啥啊！　呐喏！』
『这是在……自我介绍！？』
传来的是复数充满混乱感的男人的声音，以及满是活力地打招呼的缪的声音。
室内回荡着「啊～」的声音。大概就是，与之相对的对手所使役的人外被莫名其妙地夺走了，或者说缪的好朋友又增加了吧，这种感觉。
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清晰影像中……
无数在空中游动着的怪鱼和异形的野兽们，它们围绕并侍奉着缪的景象，以及以五芒星遮脸的家伙们——十有八九，是“影法师”的人吧，那些术士们狼狈不堪情景。
「呼姆，这个景象，看来是京都的妖魔们，还被封印在神社、寺庙佛阁之类的地方，“影法师”们好像还在到处都在寻找着。却遭到大小姐他们在各处的干扰了吧」
在那个过程中，“影法师”们所使役的来自大陆的化身们——其中特别是水栖系的存在，尽数无视了主人的命令，反倒向缪拼命示好的样子。
而人面系的化身则被缪快速冠以了爱称，正在表现出十分害羞的样子。
「缪啊……」
蕾米亚双手覆脸，不忍直视。
「原本就在京都存在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也都加入了进来，分头抓捕“影法师”们。现在是在京都御所的御池庭园吧？这个地方好像是个一级“龙穴”的样子，必须守护那里。如果放着不管，为了污染龙脉，那些好朋友们会被丢进去的。」
在谬的边上，远远映照出雫的身影。她的右手有些震动与模糊。据此推测，她似乎是在高速拔刀斩着什么吧。就黑刀的刀鞘本身也在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来看，大概是在斩落非物质的存在，可能是咒术之类的东西吧。（十字：桐姥爷说过，法术是可以斩杀的！）
但是，她们只做了这些而已。而背叛（？）了主子的妖魔们，以及恶魔战队们则正在反攻对手。
「被“影法师”强袭抓来使役的原本朋友们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现在他们好像要去守护结界的要点了。呼嗯，真不愧是大小姐，真正的百鬼夜行之主啊！」
「缪啊啊啊啊啊」
蕾米亚妈妈崩溃倒下了。她知道的，在那些妖魔之中有着吃人与灾厄的象征，带着很多此类传承。因为之前就很担心缪，所以特地去学习了这些知识。
如果只是两只手数的过来倒还好，结果女儿在“想要交上一百个人外朋友哦？”这条道上认真切实的狂奔着，妈妈的精神已经到极限了。
这时，突然间，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这群纠缠着可爱少女的恶鬼罗刹们！』
有个年轻男子的声音闯了进来。在原本就已经混乱的现场中，一个戴着狐狸面具的青年摆出了中二味满载姿势参上了。
『小姐们，已经没事了！　正义来了！！』（十字：至此以下出现的正义原文都是ジャスティス，既Justice）
『好意心领。给我起开。』
雫用死掉了般声音，快速回击了对方！（十字：噗，在雫面前带着面具，还自称正义……您就是雷区舞王啊！）
但是，面对如此尖刻至极的回应，正义桑——也就是土御门大贺毫不气馁。准确地说，他根本没在听！
『可怖的化身们啊！　现在，快离开少女们的身边吧！　接着是侵犯京都的外来者们！　你们的同伴已经被我打打倒了！　就算用卑劣的计策把我骗离此处，无论几次正义终将归来！　只要还有需要帮助的人在！』
做出一系列华丽的动作后最终摆出一个中二至极的姿势，双手中取出的符咒如扇面般打开，青年的脸上写满了“正义”。
全员立刻明白了。啊啊，这货是深渊的受害者……呢。
『请等一下，正义桑哟！　这些都是好孩子呐喏！』
『什么？　少女哟，然而，你并不知道它们是么多可怕的存在——』
『没关系喏！　只要心与心相通，大家就能成为好朋友喏！　对吧，大家！』
妖魔们一齐点了点头。正义桑则像是受到冲击一般踉跄了一下。
『什么……是这样啊……。最重要的是心么。我啊，竟然只过于追求正义而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　你，不，您才是真正的正义啊！』
所有人都在想。“影法师”的各位大概也在想。
这到底是，什么狗血剧……啊。
『历经数次战斗之后我的正义已经快要燃尽了。本以为，这里将会是我的最终战场，哼。大小姐哟！』
『在的喏！』
『敌人还源源不断。他们使役着妖魔，是您的话一定能和那些妖魔成为新朋友吧！　那就是您的正义道！　让我们一起去正义吧！』
『大家！　一起去正义喏！』
妖魔達们，情绪高涨地发出『噢噢噢噢』的吼声。看到这种异常状况，一脸懵逼的“影法师”们都变得畏缩不前了。
正义桑带着爽朗的笑容一往无前地向雫伸出了手。
『来吧，你也一起正义——』
「——“魄崩”」
斩！不可视的斩击瞬间斩杀了正义桑。至少看起来像是这样。发出「啊！？」的一声，正义倒下了。
现场，一片寂静。
正义桑有蹦了起来。没有外伤，只不过是意识一瞬间中断了。
似乎是，雫的对非物质目标选择性斩击，一瞬切断了他的意识。
到底是在做什么啊！　正打算如此抗议来着，然而，当他看见雫“和善的笑容”时，正义桑发出了「叽！」的悲鸣。
『原本是我同伴的错呢，一时没忍住就出手了，向你谢罪』
『欸？啊？好的？」
『但是，请别在我面前连呼正义，也请不要再煽动缪酱了。不然的话』（十字：雫没有用“Justice”，而是“正義”）
『不、不然的话？』
『会一直打到你哭着道歉为止』
『……我觉得也差不多该结束自由行动模式了呢』
正义桑败北了。雫桑呢，因为某个青梅竹马的种种行为，很不喜欢把自己的正义强加于他人。
雫的脸庞“唰”一下转向了缪。连缪都发出了『咿』的声音。
『缪酱，我不会说要选择性交朋友这种话。但是，也不能无差别的去关心。不仅是顺着当场的气氛，还要好好地看清对方。到那时，交到真正的好朋友，也一定要记得告诉蕾米亚桑。不可以让大家担心的哦？』
『好、好的呐喏』
说了作为姐姐应该说的话，并对点着头的穆回以微笑。接着，雫转过头去，笑意已经从眼神中抹除，她以冰冷的眼神看向了妖魔们。
『你们给我记着。如果那孩子受到一点伤害，我不管她自己怎么想，也别以为只是会被斩杀了事。——我会让你们连同自身存在的传承本身都从诸界之中抹除掉。』（十字：老实说，雫很少有这种霸气侧漏的发言呢）
这，一定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结局。对方并没在开玩笑的意思。啊，她是说到做到的人呢。妖魔们本能地理解到这一切后，拼命“咯哒咯哒”地点着头。
『好了，那么切勿大意的出发吧。』
正好，敌人的增援此时也赶到了，于是恢复笑容的拍了拍手。
妖魔们战战兢兢地注视着雫，『我们要为大小姐战斗！我从没有考虑过什么邪恶的事情！是真的！！！』这样子，开始以某种想要赢得信赖的样子拼命战斗，而对方单单因为受到束缚而战斗的妖魔根本无法比拟。
飞来的咒术被雫尽数斩碎，正义桑也抑制自己自由的风格，不断牵制敌方，防卫线自然毫无破绽。
「呼姆。有雫大人担任护卫和监视，大小姐那边的战力无懈可击了。」
对于艾嘉莉的结论，大家没有异议。
但是，只有蕾米亚，
「等回来之后，到底又要介绍多少位好朋友呢？　哦呼呼……」
以死掉的眼神望向了远方…………
在梵蒂冈地下有着庞大的对恶魔组织——奥姆尼布斯的据点。
而这其中最大的空间——训练及实验用的大厅里，正回荡着野兽激烈的咆哮声。
这显然让人不得不堵住耳朵的巨大音量。实际上，这是能够让生物陷入恐慌的龙之咆哮。（十字：这里的龙是西方龙的ドラゴン，既Dragon）
但是，并没有人对此感到恐惧。倒不如说是感到了怜悯。
因为，总觉得有那点像是哭声。
「呶嗯！！」
每次随着很有气势的重低音响起时，都会一并带着新的物体粉碎声与冲击波。
为了封锁大厅四处入口而留下来执勤的奥姆尼布斯成员们，都一脸无奈地站立着。
「呜哇，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状况」
「啊啦，希亚桑。来的真快啊」
走进训练场的是希亚。而与她搭话的，是事先接到对方会来的通知的原驱魔人，如今像是大家母亲一般存在的玛雅女士。
虽说她早已隐退，如今只是秘密通道的管理人员了，但她现在却身穿黑色战斗服，肩上背着一张长弓。
「事先的警告，真是帮大忙了。按照预定计划，果真有龙从圣遗物保管库中显现了出来，而将其作为对手的则是帕德里克神父」
仔细一看，在训练场中心的地面凹陷下去之处似乎有着什么，从露出的露出的半截身体勉强看出是龙，以及只露出一个头部的帕德里克·戴姆长官正如同骑马一样骑在它身上。
并且，不知为何他赤裸着上半身，汗水流淌在不像是老人该有的满身肌肉上并且冒出了蒸汽，龙的头颅正被他凭筋力勒得像个煮熟的章鱼。
他脸上的表情无论如何含蓄都只能描述为恶鬼罗刹。
只见他一只手拿着巨大的金属书本，像战槌类武器一样击打着龙头。另一只手握着与金属书本连接成一体的锁链，将其缠绕在龙之颚门上不让它张口，然后用手臂紧紧勒住了龙的脖子。
随着龙每一次“呶嗯”地闷哼，都会有龙鳞四散而飞。但无论其如何拼命挣扎，帕德里克都像一名牛仔般保持这平衡，并用力殴打！　不知是不是错觉，似乎看到龙的眼眶中都含着眼泪了……
呶嗯！！！　咕哦哦哦哦哦！！
「那个人，真是人类的说？」
「常被人这么说。但他确实是人类哦」
「姑且，我是听到说有与龙相关的遗物才过来的说……」
「那个就是最后的了。结果，帕德里克神父一个人就把它们全干掉了。」
「……这样，用不着我出场了呢。以防万一，我还带来了专门对付龙的武具和结界系神器的说……不过，看样子只有那个长官桑一个人足够了吧？」
呶嗯！！　嘿呀啊啊啊啊啊啊！！
回头想一想，这个老人就连浩介都得靠分身才能压制住。大概他是无意识间用魔力强化了身体吧，怎么看他都更像是暴力的化身啊。
对于半是惊愕，半是佩服的希亚，玛雅女士将手搭在她的肩上，转移了话题。
同样为了以防万一，她也特地准备了圣神器的弓箭用来掩护，结果完全没派上用场。
「是叫“影法师”什么的对吧？　你觉得他们会把手伸向这边么？」
「呜~嗯，不好说呢。这次带着结界系神器过来，是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级灵地……虽说对方人手众多，不过基本上都投入进富士山那边的战场了，但要是有个万一呢？　其次，在圣域的时候，梵蒂冈这边也有明显参与其中的动作，所以，很难说不会被他们当做目标。」
「他们想要获得日本的根本理由，就是那个了吧。」
阿一说过，气力巡回畅通的地方被称为“灵地”，其中日本是最破格的存在。圣域本身自不用说，梵蒂冈虽不及前两者，但也算的上是一级灵地的所在。
这就是这次行动的理由了。既是为了日本的土地，却又不是为了土地本身。
「没想到啊，日本本身就是“龙”呢……」
「把克蕾尔桑他们借过来真是帮大忙了。作为回报，会好好的张开结界的」
「如果日本本身都有可能化为灾难的话，就不能不合作了。请不用在意」
呶嗯！！！　呀啊啊啊啊啊！？
「……多拉贡桑，是不是在哭？」
「连恶魔见到都会哭的驱魔师，那就是帕德里克神父啊」（十字：你也是恶魔五月哭？）
果然啊，梵蒂冈这边只要有希亚一个人就足够了嘛……希亚之前还认真担忧着他们把克劳蒂亚等战力全部抛出来后剩下的人要怎么办。
现在则变成，「不知道和我家老爸相比哪边更强啊？」这样充满武人思考味道的表情了。
力量系的帕德里克，技巧系的卡姆。
到底谁……
呶呜嗯嗯嗯嗯！！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
随着巨大吼声发出最后一击，可怜的龙还没能完全显现就被消灭了。
之后，上半身依旧蒸腾着热气的戴姆长官，摆出一手握拳伸向天空的姿势。
那毫无疑问，是胜者之姿。
一拍之后。
在奥姆尼布斯中的各位发出了爆炸般的欢呼声。




◎018深淵卿第三章 深渊之绊，在此集结~~
「「「「「欢迎来到哈乌利亚村！！」」」」」
迎接到达树海的浩介一行的，是摆出中二姿势背后喷着七色烟雾的哈乌利亚们，总计二十人。着到还在预料之中。
「顺带一提，刚才的“welcome！”，表示身为族长的我“卡姆”很欢迎！　现在正准备华丽——」
「解说就不必了」
身为下一任族长的浩介，其实吃惊不小。
被打断的卡姆，头上微妙的冒着冷汗。
「已，已经做好让各位用餐的准备了。。」
「快请，次任族长！　这边坐！」
不知为何，帕尔君和涅雅酱如同公司下属对上司那样一脸奉承样，并且他们的头上也在冒冷汗。不对，仔细一看，哈乌利亚的各位头上都在冒冷汗。
「欸，咋了？这尬的要死的欢迎会……」
「才没尬的要死呢！　这是哈乌利亚一族，向次任族长表示最高敬意的方式哦！」
「卡姆桑，你的语调很奇怪哦……」
已经察觉到一切的拉娜，突然把手搭在浩介的肩上。
浩介回过头来，看到的是一张即将赶赴死地的战士的脸。不由地吓了一跳。
「浩君。族长他们呐，是在以款待的名义来贿赂你哦。也就是想讨好你呢。」
「欸？　为啥啊？」
「希望你去和BOSS交涉啊」
「……啊啊」
也就是说，打算讨好身为次任族长并且是魔王右腕的浩介，让他为哈乌利亚们私自在树海设立据点一事回头在阿一那边说几句好话以减轻责罚，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况。
充满浪漫的树海迷宫即将完成了，只要足够浪漫的话，BOSS也不会真的生气的！　赌一把！　赌一把！　不敢冒险的话还算什么哈乌利亚啊！　哈哈——！！　大家就是以这样的气势搞起了……
结果就是完全偏离了最初的目的。不过在已经冷静下来的现在已经变成「……这下子糟了吧？　彻底干了BOSS说不要做的事……要被处罚了……」这个满心恐惧的样子了。
所以……所以啊……
「一帮OO啊。」
「「「「「咕啊」」」」」
艾蜜莉说率直地说出了内心想法，正在摆着中二造型的卡姆等人脸上满是如同遭受了腹击一般的表情。
「比、比起这个，浩介殿！　那些一起来的充满浪漫感的人呢！」
「又想凭气势混过去啊……」
「阴阳师的各位也一起来了吧！！」
对想要强行改变气氛的卡姆，浩介叹息着点了点头。
事实上，来到这里的只有浩介、拉娜、艾蜜莉、凡妮莎、克劳蒂亚五人。
阳晴他们随后就到。因为他们需要为之后的战斗做好准备。例如之前战斗中失去的“式”和“式神”需要再次召唤，符咒的制作和补充，作为咒具的服装的替换，以及和全国内相关人员的联络、确认等事宜。
「呼嗯。听说你拐来了幼女呢」
「听谁说的啊？　是南雲对吧？　好，回头就去“深渊”他！」（十字：对着魔王中二全开，你确定自己不会先承受不住？）
「是拉娜哦？」
「预料之外的背叛啊！」
“唰”地转头看向拉娜，只见得她抬起一只手覆盖在眼睛上，嘴里念着「这个既定未来，我早就看到了！呼呼呼」这种中二味浓郁的台词，于是浩介决定无视她。
「她们那边要怎么过来呢？　她们是不会使用传送门的吧？」
关于魔力和气力的说明已经从阿一那边听过了。需要用到魔力的传送门，阳晴她们是无法打开的。
「不，没关系的。陽晴酱可以从通过天星大结界的异界内通往稻荷神社的鸟居传送过来」
「嚯！　这真厉害啊！　也就是说从地下的那个鸟居出来么！」
通过稲荷神社的鸟居能传送到全国任何地方的陽晴，恐怕是拥有除回归者之外，日本范围限定内，最快移动手段的人了。
相遇之初，之所以浩介与阳晴会在山里漫步，那是因为当时阳晴的记忆被封印，无法与白狐沟通，而白狐为了维持摇摆不定的结界正全力以赴的状态。
异界是白狐的领域。本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时间和空间。先前异界时间的进展比外界慢也是为了延缓结界的崩溃，平时的话则为了提高反向流入气力的消耗量而加速状态。这对身为巫女的术士来说很容易操作，所以在异界内缩短空间距离而瞬间移动也是能做到的。
有了这种力量，只需在巫女进入的鸟居之前，选定前往目的地的鸟居，便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转移到全国各处的稻荷神社了。
「地下的鸟居……从那里么？」
浩介转过视线。
目光落在的地方，那是周围被高度两米左右的岩壁包围的凹地之前。正片凹地被错综复杂的树根所覆盖着。周围有着明显被挖出来的痕迹。
卡姆点了点头。
「那片凹地中有条石板路。最里面就是神社了。」
「已经确认过了？」
「是从“影法师”那里问出来的。一开始，还以为是在这里非法作业引来了相关人员的调查，但来人身上满是里世界之人独有的味道啊。」
「也就是入侵者了？」
「姆。本来还对过着和平生活的日本政府居然还有使唤这样的里世界强者而感到有些敬佩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过就算只是普通人，也有可能把这里的消息报告给BOSS，那当然就不能放过了。」
「好险啊，才不是啊。不能对普通政府人员下手啊，绝对！」
「但，事关BOSS的户籍哦？　虽然听说他已经操纵所有相关人员的认知了……」
「……什么都别说了」
总之就是，被误以为是政府的人一定会说着「擅自使用保护区是违法的，去死吧！」而冲杀过来，「那就开始战争吧！政府哟！」这样率先做出应对的卡姆，就这么误打误撞地捕获了“影法师”的术士们，又从无力化的他们嘴里撬出了关于树海神社的相关情报。有够操蛋的。
「话说回来，卡姆桑。伯纳德他们呢？」
「怎么没看到联合部队的人在啊？」
凡妮莎和克劳蒂亚视线扫过四周，没找到相关人员。英国保安局强袭科的部队长伯纳德所率领的特种部队，以及奥姆尼布斯的温所率领的驱魔人部队也都参战了，却看不到人在哪儿。
「保安局的人就快到了。时间一到BOSS会开门送他们过来。而奥姆尼布斯的人已经到了，刚才，为了确认周围的地形而出去调查了。有哈乌利亚的三十人在周围警戒放哨，所以不用担心他们会迷路。应该就快回来了吧……来的时候错开了么。」
似乎就是这样子。这时，轮到卡姆有些不解的歪过脑袋了。
「说起来，那个叫服部的。日本政府派来的对吧？　说是要派人来？」
「和服部桑暂时分开行动了。他需要优先安排周边城镇的避难以及对媒体的应对措施。」
「哼。确实，就算是在午夜，在这种地方……要是有个万一，把普通人卷进来就麻烦了。特别是情报机构的人」
「诶。会以适当的理由给出个接近禁止令之类的东西吧。然后，他们还将作为树海边缘的游击部队来发挥作用。」
「原来如此。利用地形的外部游击部队么。了解了」
接着，就在交换着相关情报之时，
「咱所爱之人哟，可以去看一看祠堂么？」
「「「「「咿！？」」」」」
唐突地、毫无征兆地出现浩介背后的高大又轻浮的女子，哈乌利亚们着实被吓了一跳。
所有人一齐后跳，刹那间拔出了背后的小太刀。离卡姆最近的涅雅立刻迂回到了后面，稍远一些的帕尔则跳到了树上进入狙击姿势。
「哈乌利亚可是随时保持“常在战场”状态的」
全员，靠本能就觉察到了绯月的危险性了吧。哪怕冷汗直流，却还是保持杀意目光死死紧盯对方。仔细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在场半数的哈乌利亚已经融入夜色般从视野中消失了。
一瞬间，就完成了围杀强敌的阵性，艾蜜莉与克劳蒂亚发出「哇啊……」这样吓了一跳的声音，而拉娜以及不知为何还有凡妮莎则一脸的无奈。
然后，被杀意所包围的绯月，
「嚯……不愧是正妻殿的亲人啊。多么令人舒服的杀意，呼呼呼」
绯月一副陶醉的神情，妖艳地舔着舌头。看来是这份杀意触动了传说之鬼的琴弦。并且此时哈乌利亚们已经带上了战术目镜。
「卡姆桑。不要紧的。她是——」
「是浩介的新老婆哟！　希亚类型的！　所属种族竟然是！　传承中的灾厄之鬼神！」
「「「「「灾厄之鬼神……」」」」」
卡姆等人焦躁不已。兔耳一跳一跳地难以安分。灵魂对那样美妙的词汇产生了本能反应！
拉娜毫无意义地甩过头来。用一只手别过腰后一只手介绍对象的高雅动作，如舞台上的主持司仪一般用夸张的音调说着。
「拥有众多的部下，最强的如天人般美貌的鬼之首领！　将夜晚染成血色，令人畏惧的绯色之月！　号称大江山的酒吞童子的就是她了！」
「「「「「噢哦哦哦哦哦哦，酒呑童子！　酒呑童子！　虽然不知道是谁，总之很帅的酒呑童子！」」」」」
反射般地采取了临战姿态，但浩介在介绍之前没有展示出一点警戒与敌意，这本身就说明状况了。那之后，就是拉娜浮夸的介绍。因为这份介绍，哈乌利亚的灵魂都被刺激起来了。
「……咱啊，有些害羞了哟」
原本都以为绯月桑会露出理所当然的表情，从容地微笑着，结果意外的她用双手捧住染红的脸颊，表现的非常羞涩。
在来到这里之前，对自己真名的称呼，似乎特别允许作为正妻的拉娜可以使用呢。对于自己承认的对手给予的赞美似乎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这也是鬼的本性么。又或是性格直爽的缘故呢。
再者，直到刚才都没有出现绯月的身影是因为她先前解除了显现状态。
浩介晃了晃挂在的脖子下面绑在绳子上的咒物——酒吞童子的角。只需要浩介定期给予鲜血，她的显现还是消失都能自由做到，并且即使消失了，还能通过意识交流。
「咳哼。咱所爱之人哟，我们去看看祠堂吧？」
这个国家中传承的最强之鬼，似乎对封印这个国家本身之“龙”的祠堂很感兴趣。
不管怎么说，都需要去确认该守护的对象，也得迎接阳晴他们。
于是乎，留下涅雅他们警戒，在卡姆的带领下，浩介等人踏入地下洞窟——之前，窥探洞穴入口的浩介皱起了眉头。
「真窄啊……」
「只有这一段。石板路尽头的房间还是很空旷的」
虽然石板路本身相当平缓，可这份狭窄的感觉可不像会半途而废。整个洞穴看起来都是人工开凿的，石壁上凹凸不平的很厉害。可以看出这里并不适合频繁出入，也不想让人频繁出入。
不，以安倍晴明所在的年代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而言，此处已经足够了吧，但现在……
「对绯月来说很挤了吧，这里」
要回到媒介中么？　浩介回过头去问道。但，
「这么一来就没问题了吧？」
一阵绯色的粒子飘来，浩介只觉得肩头增加了些许重量。
「欸！？」
「小小绯月酱！」
拉娜的眼睛里放出了光。没错，绯月变成了手掌大小，坐在了浩介肩上。
「咱的形状，本就不存在与这边的世界上。变成其他东西先不说，只是改变大小还不是轻而易举？　当然，能使用力量也会跟着改变就是了」
面对满脸惊讶神色的众人，绯月就如同恶作剧成功少女一般。用和服的袖子遮住嘴，发出「库库库」的笑声，因为那个模样太过可爱，就连艾蜜莉和克劳蒂亚都不禁喷出了鼻息。
「浩介桑，终于连吉祥物都出现了……到底是怎样的“英雄”体质啊？」（十字：各类英雄谭里出现的吉祥物，一般都很厉害，比如碧蓝幻想里的碧哥……）
「吵死啦」
浩介视线从说着傻话的凡妮莎脸上移开，重新催促着卡姆在前面带路，一行人继续往里走去。
又走了一段时间，
「呜，怎么闻起来好臭啊」
艾蜜莉皱起眉头，用白大褂的袖子遮住了鼻子。确实，这里弥漫的空气，潮湿且带有杂质。
「那个老爷子说，“右天之祠”除了南边的那个之外，其他的都没有人在管理了」
拉娜想起之前听到的情报，于是这么说。
“右天之祠”是以富士山为中心，存在于东西南北四处方位。这是对应四神的结界构造。哪怕其中三个失效了，只要还有一个正常，就还能继续发挥效果的保险手段。
存在这片树海中的，就是“北之祠”了。恐怕其他三个地方——天子山地的“东之祠”、长老山的“西之祠”、蓬莱山的“南之祠”都已经遭到破坏了吧。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因为哈乌利亚因为浪漫而暴走的话，事态会变得更加紧迫的。
「能理解为了隐藏一些东西把它当做“不存在”是最好的办法，但呼吸真的不要紧么？」
凡妮莎“哼哼”地擤着鼻子，说出自己的想法，克劳蒂亚同样用担忧的眼神望向了卡姆。
「特别是最深处会不会更糟？　万一阳晴酱他们一出来就倒下怎么办？」
「我想应该没问题的吧？」
为此卡姆解释道，自己这些人是普通地从外面入侵式探索才会这样，但阳晴的人不管是从外进去也好，还是从里面的鸟居出来也罢，都该有相应对的法术来解决才对吧？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会这么说，是因为石壁上、鸟居上都刻画着无数的纹样字符。虽然已经毁坏殆尽，不过树海这边出入口的石壁上也还存在着一些。
「而且，我已经向BOSS那边报告过洞穴深处的状况了。与支援物资一起送来的还有制造氧气与送风功能的神器。送风机已经启动了所以没有问题的。至于臭味……已经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
原来这样啊。再说了，反正还送来了各种各样的支援物资，大家安心地呼出了一口气。
「说起来，这次还特地借来了对妖魔也有效果的神器呢」
克劳迪娅想起了现在正存放在浩介“宝物库”中自己的搭档——“圣十字架”说道。
虽然是对恶魔特攻的最强武具，但妖魔不在此限。浩介是证明了妖魔可以用魔法打到，但驱魔人的魔法素养要比回归者们来的低很多，那么自己现在的力量到底能做到何种程度呢……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专用的神器已经特地送来了才对。
「嗯，确实送来了。基本上是增加你们基础能力与魔力的神器。大概是和升华魔法有关吧。我已经交给你的朋友们了。以此祠堂为据点，要给你的支援品也放在那里了」
理解点了点头，不一会儿，克劳蒂亚又有了新的疑问。
「明明全世界有资质的人都醒了，为什么我们驱魔人却没有受到影响？你看，阳晴酱原本就会使用法术，自从王树复活以后，她的力量更强大了，对吧？」
「说起来似乎是这样？不过，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回归者也应该全部变强了才对啊……」
「关于这一点，BOSS确实稍微提到过。对于原本在托塔斯就没有魔力的我们是否产生什么变化，在调查这点的时候听到他说过」
他说，虽然还只是假设阶段，但阴阳师和驱魔人的力量起源并不相同。
所谓驱魔人，是来自地狱世界居民和人类联姻后产生混血后代。所以，他们身上有着原本地球人没有魔力素养。
与之相对的，以阴阳师为首的术士、觉醒者们的起源，恐怕是来自人类与妖魔混血后代的子孙，所以是以气力为基础的，并且他们要比一般人的资质素养来的要更高。
「啊啊！　说起来，安倍晴明的母亲就是名为葛之叶的妖狐来着呢，对吧。」
「原来如此。异类婚姻谭在全世界都存在啊。如果这是真的，那他们的后代很可能就是觉醒者了吧。无论那个国家和时代，果然都会有爱着非人之物的死宅啊！　不愧是陛下！　这是多么浪漫的假说啊！　在下凡妮莎，佩服！　压倒性的佩服！！」
爽快的无视掉亢奋的凡妮莎，对于正在试图理解刚才的话的克劳蒂亚，浩介继续追加假说。
「反过来说，去往魔力丰富的世界，只要让克蕾尔他们去托塔斯锻炼的话，不就能变得和我们一样，获得进一步成长了么？」
「嘛啊！　这还真是像做梦一样的故事呢！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过去见识一下！」
欢呼雀跃起来的克劳蒂亚。一下子蹦了起来，结果就像约好了一样一头撞在石壁顶上，然后着地时脚一滑，眼看就是笔直地磕到后脑勺——正后方的凡妮莎，就如做习惯动作似的接住了她。
顺带一提，这种场合下，克劳蒂亚会因为无意义的想要挣扎起身而按下连续自爆按钮，凡妮莎二话不说一把抓住她的腰来了个公主抱，以防她受到二次伤害。虽说她只是个普通的搜查官，不过腰力和足力都不是虚的。（十字：我懂了，凡妮莎就是后宫里的救生员，各种习惯搭把手……凡妮莎好感UP！）
就这样不久，众人走到了石板路的尽头。洞窟的深处的通道逐渐变得宽阔起来。沿途各处也已经设置好照明用的神器。现在十分明亮。
穿过通道后空间一下子就扩大了。高五米左右。长宽皆为二十米左右吧。中央附近还有一条宽三米的河流横断了地面，右侧有泉水冒出，让人能感觉到地下水正在流动。
就在那清澈河流的对面，静静地矗立着一座祠堂。是石造的，有着三角屋顶的小小祠堂。在那观音阁之扉的后面，有块雕刻着五芒星的石板。
在那座祠堂的前面，与河流之间的明堂中，还有像是在支撑天花板一样紧贴着石壁顶端的石造鸟居。
「怎么说呢，挺有异界的感觉啊」（十字：我觉得更像是在倒斗……）
浩介低语着说出了感想，这基本上可以代表在场所有的人此时的想法了。
看起来很神圣的，又让人觉得有些可怕，似乎拒绝了所有人的进入，反而会让人觉得这是在引诱别人进去。（十字：简单的说就是个“写着不要按的大红按钮”，总会有人手欠对吧？）
在那鸟居旁堆满了如山一般各式各样的物资。
装饰系的神器自不必说，枪械弹药种类齐全，整箱整箱的各类回复药，正在整顿货物的是像个杂货店老板一般，发出「咿、咿！！」这样欢迎声的，不知道是第几号的阿拉克涅桑。
「我们没有魔力呢。每次打开宝物库都需要魔力还是很麻烦啊，所以抱歉啊，只能一次性全部拿出来了」
「我知道了。艾蜜莉，回头负伤的人会送到这里来治疗，所以这边就随艾蜜莉你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好了」
「我、我知道了……不过，我真的，在这里好么？」
艾蜜莉她，深知自己的领域是什么，所以才会不安。
不想被丢下，想和大家在一起。这样的愿望，与不想成为同伴碍手碍脚累赘的理性，在她的眼中交织碰撞着。
「我啊，战斗的话是派不上用场的废物，要是有个万一会不会给浩介你们添麻烦呢……」
艾蜜莉自虐般的，说着自己没有一起战斗的资格，并且开始垂头丧气了。
不知为何，浩介他们脸上则都是一副通透的表情。
浩介稍微踏出一步，从“宝物库”中取出了艾蜜莉存放在其中的东西，交给了她。
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事到如今你还在说什么鬼话。快一起战斗吧」的表示了，艾蜜莉发出“呼喵”一声笑了出来。
然后，穿上如同“达斯·O达”外装那样的防化面具。（十字：好家伙，让你治疗伤员，你这是要搞生化危机么？）
而且还装备上了像枪带一样的紧实腰带和小包。从敞开的白大褂瞥见内侧还交错安插着五颜六色的危险药品。像是要喷射什么一般，大腿两侧的枪套中存放着瓦斯罐。
「嘎呼，浩介！　我，会回应你的期待的！」
「嗯」
「嘎呼，万一有敌人闯进来，我也会用各种药品让将其无力化的！」
「嗯」
「好了，这是解药！　嘎呼，战斗开始后我会用瓦斯和粉烟充满整个空间，为了我方不受其影响一定要好好喝掉哦！　干杯」
「……」
这真的是解药么。就算说是毒药也没人会怀疑，因为这货怎么看都是想有剧毒的紫色啊。
穿戴者维O卿头盔般防化面具的白衣少女，全身带满了毒药和毒气严阵以待着……嗯，这样就算是抱着必死觉悟的“影法师”也没机会在洞窟中迈出第二步吧。
另外，这个防化面具其实是艾蜜莉每天研究危险药品时的专用神器，但现在大家都已经喝过解药的情况下根本用不到这玩意儿，只是……
似乎艾蜜莉非常喜欢这个面具。在密闭空间里微妙地让人感到安心，连思考也变得清晰起来了。
客观的来说，她完全就是个真正的疯狂科学家。好可怕。（十字：头戴防毒面具，身穿白大褂，然后像闯入者疯狂砸毒药瓶……总觉得在哪个游戏里见过来着。）
「艾蜜莉桑，你完全没必要自卑的哦。你已经是一名十分出色的危险份子了！」
「克蕾尔桑！？」
「艾蜜莉酱，下次叫上全体族人举办一次毒物发表会怎么样？」
「好啊，并且啊！　即使是非致命的毒药，效果都很不错的哦？　有喜欢的话就开价吧!！」
「不能卖的啊！　特别是对哈乌利亚！」
「甚是有趣！。能与咱对峙的理由咱终于知晓了。这个小姑娘看似纯洁无垢，然则却甚是恐怖啊」（十字：绯月的古风日语，翻起来简直灾难……）
「我竟然被鬼说恐怖！？」
「【疯狂剧毒-艾蜜莉】……不，这不够时尚啊……」
「搜查官！！！　我不需要别称！」
归根结底，艾蜜莉本来就不是如她自虐般所说的是个累赘，所以，浩介等人对自我评价过低的艾蜜莉，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才好。
藤原和土御门的人也被艾蜜莉用了“变得健康的药”，再加上赋予再生魔法神器的辅助让他们重获新生，变成全身闪闪发光、气焰万丈的样子了。
不过今晚过后一定会因为极度疲劳而倒下吧，但反过来说，今晚一定会发挥出远超出以往的表现来。真不愧是艾蜜莉。
「嘛，这些对妖魔不起作用吧，既然不知道对方为了突破防线准备了怎样的手牌，那就一定会留下防卫战力的，安心吧。」
「额、嗯。谢谢你让我也一起战斗，浩介嘎呼」
又在“呼喵”地笑了吧。大概。变成O达卿之后就看不出来了呢。
就在这个时候，鸟居放出了淡淡的光芒。
全员视线集中过去，有薄雾从石柱本体上产生，呈旋涡装像中央汇聚过去。接着，
「哦、哦哦……」
「啊啦～」
见到这一幕，浩介不由的发出惊讶的感叹声，拉娜也瞪大眼睛嘴里漏出声音。其他人也都差不多表情。
要问为什么的话，
「遠藤大人，诸位，请先等一下」
最先走出的少女，实在是显得太过神秘了。
首先服装就与之前不同。纯白的狩衣。流泻的长发上戴着黑色的立乌帽子。或许是因为传送法术的关系吧，她全身隐约地披着一层白光，眼眸也蕴含闪耀着强烈意志的光芒。
能让人充分感受到所包含的神性。那样无垢的身姿就算说成神的使者也会被人接受吧。（十字：香织表示，啊，就这？）
并且，之后以大晴和老爷子为首，统一身着狩衣的阴阳师们走出来时，那种极其凛然的气势，都让人觉得想要去跟随这群最强的阴阳师并肩作战了。
拥有踏足神域的境界，却又展现着作为人类的力量的少女。（十字：毕竟是月大人的低配版）
「藤原陽晴，就此参上」
能都抵制这份微笑不被俘获的，在场的人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包括绯月。
不知不觉就被气氛吞没的浩介他们在阳晴说话时全部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这反倒让阳晴紧张了起来。连脸颊都染成了红色。
「那、那个……难道，很奇怪么？」
阳晴展现出了与年龄相符的少女的羞涩感，不知何时身上的光芒已经消散了。她的目光交替看向浩介他们与穿着狩衣的自己，稍微有些局促不安。
拜其所赐，浩介他们终于回过了神来。
「不、不，没这回事、哦？　那个、那个啊，应该说吓了一跳呢……还是该怎么说好呢……」
「？」
对着一个九岁的女孩子面红耳赤语无伦次的浩介这幅模样，一旦被巡警发现的话，二话不说就要被拷走了吧。（十字：自从认识了阳晴，浩介就和某龙王成了好邻居）
就在阳晴歪头不解之时，脸上同样泛着红晕的拉娜用手肘顶了顶浩介。快，感想啊！　老实说出来！　这样的。
「呜……那个啊，陽晴酱，真的非常美丽啊。哈哈……」
「！　非、非常的、感谢……」
陽晴酱用双手袖子遮住脸庞，嘴里说着声音快要消失的话语。那个身姿，都快激起女性阵营的母性了。
然后，是一脸鬼相的大晴爸爸走了出来。
「你们到底打算在我这爸爸面前展现什么呢？」
「非常抱歉，非常抱歉」
「一个不小心诅咒了你也可以吧？」
「这就不是一个不小心了吧，是明知故犯了吧」
「真是的，爸爸！　就算是开玩笑也不可以说这样的话哦！」
虽说阳晴是在认真呵斥着父亲，但一脸羞红的她现在却毫无魄力可言。再说了，你爸爸大概没在开玩笑哦，浩介心里犯嘀咕着。你看，大晴爸爸的眼神里满是杀气啊。还有，他的右手还在默默地结印呢。
「嘛嘛嘛...，大晴殿。冷静一下。现在不是做这些的时候」
「老爷子……唉，是啊，你说的对」
被老爷子劝谏，不情愿地停下的大晴。看样子这在解决这件事后，似乎还会很辛苦啊。
浩介只能在心里祈祷，希望大晴桑别和克劳蒂亚的养父——戴姆长官联手了。毕竟那可是不惜滥用职权搭乘飞机也要强袭约会现场的人。不可视的诅咒和物理打击联手，会很麻烦的啊。
就在浩介想象着这样的未来而颤抖的时候，卡姆他们的问候也结束了。
这时，传来了多个脚步声。
「啊！　阿比！　终于来了啊！」
「伯—纳—德！」
看来他们已经顺利回到地面上了。只有作为代表的伯纳德一人下来祠堂这边。身着以黑色为基调的战斗服，一如既往地用欢快的气氛挥了挥手。
他身后又陆续来了三人。
「阿齐兹！　温和安娜也来了啊！」
是奥姆尼布斯的驱魔人。如克劳蒂亚的弟弟般的阿齐兹，金发细剑使的温，以及栗色三股辫使用双拐的安娜。
见到向他们挥手的浩介，三人的表情却有些微妙。
阿齐兹微妙的不愿与之对上视线……其原因是，他现在成了浩介妹妹创作的小薄本的素材。
那是一次意外中窥见的“异世界”。先前去远藤家做客的时候，无意间翻阅了一册小薄本。然后，「你看到了呢……阿齐兹君」脸上挂着邪笑的真实突然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不言而喻，阿齐兹当时发出了不亚于意外遭遇大恶魔般的悲鸣声。
从那之后，阿齐兹就无法再于他所敬爱的浩介桑对上视线了。怎么会呢，明明知道现实中不会发生小薄本里那种事的……明明知道的！（十字：真实制作的BL本内容看来是浩介X阿齐兹了……好可怕）
闲话少说。
「非常抱歉，克劳蒂亚大人，浩介殿。我们搞错入口了」
「啊呀，这可真是糟糕啊」
温和安娜面露苦笑，与大晴他们一一打过招呼。然后相继看了看克劳蒂亚、浩介、阳晴……（十字：中间测试……）
「克劳蒂亚大人，选择浩介殿真的好么？」
「我觉得，现在分手还来得及！」
「「你们两人都什么意思啊！？」」
浩介坑了克劳蒂亚。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浩介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
「连阿齐兹都这样！　最近，说起来你老是在回避我啊！　我们得好好谈一次，好好加深一下你对我的认知才行！」
「有、有什么事么。我可并没有在逃避……欸，为什么要抓着我啊！　很困扰的哦！」（十字：阿齐兹在害怕被交♂流）
「为什么！？自从你来我家之后就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不、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阿齐兹君叫喊着跑了出去。温和安娜惊愕的视线刺的人好疼。
「浩君」
「......拉娜？」
「我可是只要有爱就ＯＫ系的哟！」
「这是什么话啊！？」
这可是包括日本在内，牵扯着全世界命运的防卫战之前，气氛却微妙的严肃不起来，
「欸！　现在可不是瞎扯淡的时候啊！　好了，赶紧言归正传吧！　接下来是工作的时间了！　装备的交付和检查！各部队部署的确认！敌人战略的预测和分享！应对策略的确认！快开始吧！」
作为防卫战的领队，浩介只能强行改变气氛了。
在此之后。
祠堂之外，在晴朗到令人不爽的夜空中浮现出月光，才刚过中天的时候。
异世界的斩首兔、英国保安局的特种部队、驱魔人、阴阳师，这支过于别具一格的混合部队，正以祠堂为中心组成大圆阵，现在待机中。
突然间，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像似温柔地抚摸肌肤般的气息。
树海的寂静，被无数踩在地面上的声音，或者说像是“唰唰唰”爬行的声音，给破坏了。
氛围改变了。
充满杀意和敌意的、沉闷的气氛。
『来了呢』
非同寻常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袭来。伴随而来的紧张感使人的手掌渗出了汗水，下意识的抑制了呼吸。
明知道现在不是去想自己所背负之物的大小，或是失败之后会有怎样的结果的时候，但现场的气氛却又不得不让人去顾虑起这些来。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黎明大约还有四个小时』
从通讯机中传来的浩介的声音却十分冷静，让人从紧迫感中不知不觉的放松了下来。
『反正南云总会有办法的。到早上就能解决了。也就是说，只要撑到那时就好』
轻飘飘的声音，甚至浮现出了微笑。
『话虽如此，但——』
原本发出“唰唰”声的方位已经传来了响亮的脚步声。
从正面急速接近的是一股非常强大、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显然是恶客登门，不请自来的意思了。
『如果是吾辈，定然无需等到那时，便以了结对手了吧！』
唐突地变换了气氛！　以及语气！
呀啊！！！！，我们的阿比出来啦！　身为深渊卿粉丝的各位的情绪已经高涨起来了！　只有阴阳师的各位还没反应过来！
『一味地忍耐？不，不，不！　断然不是！　去教教他们吧！　展现吾等之力！　集结后的羁绊之力！　在这深邃的树海中心，有吾等，深渊的使徒在此！　就让我们把这份恐惧刻进他们灵魂深处吧！』
噢哦哦哦哦哦的吼叫声从各处传来。阴阳师的各位都被吓到了！　边上原本冷静沉着的特种战士，突然变成兴奋度ＭＡＸ了！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好可怕。
与此同时，还听到有“斩”的声音传来。
什么东西被斩断的声音，临终的悲鸣声，然后又有什么的气息迅速消失了。
『Ａｒｅ　ｙｏｕ　ｒｅａｄｙ？』
又不知哪里传来了「浩介，快别这样了！」「啊啊，远藤大人又变奇怪了！」这样的悲鸣声，还有「库库库，不愧是吾之伴侣，此刻正是最璀璨耀眼之时！」「阿比斯盖特赛高！　就这样继续吧！」这样的赞扬声，「咱所爱之人啊，你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格存在啊？」「不，是同一存在。话虽如此但是……」这样的交流声，不过现在，这些都是小事罢了！
深渊卿，此刻正践踏着尖兵妖魔的尸骸，一个华丽的转身后，摆出了最帅气的中二姿势，
『Ｉ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ｉｍｅ！！』
用响彻树海全域的高声宣布着，“树海防卫战”正式开战了。


◎019深淵卿第三章 树海保卫战① 身为英雄却紧张不起来啊
现在的富士山依然在冒着黑烟。
既没有余震也没有喷火，只是像个老烟枪在吐出烟气一般不疾不徐，这样反而让人毛骨悚然。
现在已是午夜时分，然而住在附近的市镇的人们自然是不可能安稳地睡觉了，到处都在动荡不安的骚乱气氛中进行着避难工作。
特别是西北部。
以青木原树海为中心的一带，可能是因为早些时候就被政府公布为预计受灾的红区，需要优先进行避难。
现在连国道也被封锁了，别说是新闻机构了，包括专家调查组考查在内的一切进入行为都被禁止了，如今这里仿佛一座鬼城。
不过这一切倒是都多亏了立即派遣出动的自卫队进行了引导，协助民众避难。
即便有关部门仅仅只是做出一个决定，也必须通过一大堆相关各各部门的承认，又因为是在夜晚，所以，通常来讲想在确认异常状况后几个小时内就完成派遣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况且也不可能依靠相关专家和知识分子们去开会研究避难地区的相关事宜，原本这些都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
注意到这次事件太过不自然的人也有很多，可围绕火山什么时候喷发、避难要怎样进行等，大量的工作都是在一片骚乱中进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什么大问题。
原本，青木原树海就是由过去富士山喷发而流出的大量熔岩堆积而成的地方。因此，
「大概是当权者中有谁的亲信身在指定封锁区域吧，所以才会这么当机立断……很难不让人这么想把？　嘛，找替罪羊和做表面文章向来是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就目前这也是最好的处理手段了」
在国道封锁据点中的作为指挥车使用的重型卡车上，吃着好不容易得到手的胃药，服部一个人自言自语到。
这次他没有穿平时的那身西装，而是换上了以黑色为基调的迷彩作战服。身边还放着一把自动步枪。
在并排放着无数显示器的指挥车中还有其他数人在忙碌着，其中的一人皱着眉头，视线望向了服部这边。
「室长。发动强权的就是您吧。上头也好同僚也罢对此都颇有怨言啊。等事情结束后还请您做好觉悟啊。」
「欸～，你这叫什么话啊，小老弟儿。我可只是个小喽啰哦？　哪有什么资格发动强权？　即便是说要负责的，那也是不惜跑去省厅去掀桌子，把大臣老爷们都卷进来的局长才对——」（十字：日本的省厅是行政单位，有些类似我国古代的三省六部制，和现代我国XX省概念不同。）
「让那个局长跑去发动强权是您的手段吧。某种意义上，我们都非常害怕啊。您到底做了什么？」
哎呀，到底做了什么呢……看着面前笑谈自若的服部，作为其部下的这名男子不由地深深叹了口气。
他与服部相处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作为上司而言确实值得信赖。但是，在他那张常年轻浮表情的脸孔背后，时而会闪现出“国家的看门狗”的真正身姿，不由得会让人背脊一凉。
一些仅凭表面身份地位上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多方面联系，以及有时候能让当权者脸色铁青却依旧得乖乖合作的情报收集能力，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异常可怕。
话虽如此，但这次怎么说都太过头了。对各大媒体施加压力这件事，明显已经是服部能承担的责任问题之外的越轨暴行了。
「这说明这次事件就有这么重要的啊」
「……请别这么自然而然地读心啊」
如同美国的警察系电影中演的那样，服部不知从哪儿拿出了咖啡与甜甜圈，「牛奶和面包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倒是挺全球化的啊」说着自顾自吃起了夜宵，指挥车中他的部下们都只能齐声叹气了。
话虽如此，他们大概也是听到了，有他国谍报员大量进入，并且和回归者一样能用超能力，如果放任他们不管的话，富士山就会喷发——这样的话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危机意识的缘故，大家的干劲都很高涨。
正因为不想失去服部这样的有能力的上司，部下才会苦口婆心地谏言，而此次事件的重大性，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
另外，服部并没有把日本本身就是“龙”之妖魔这个事实传达出去。这种事就连自己都是半信半疑的。比起说这种荒诞不羁的故事造成可信度和危机感的下降，还不如用火山喷发所带来的危害与受灾来传达给上面，毕竟还是这边听着更加现实。
不管这么说，一旦富士山喷发，周围一带都会受到毁灭性的灾害。全日本受到的损害更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服部就是这么传达的。
这时，有通信接进来了。是居民疏散的最终确认已经完成的报告。以及，可以开始向树海外缘部展开部队了。
『决斗１回复总部。部署完成，未能确认目标』
『暴风１回复总部。这边也部署完成。目标位置不明』
「这里是总部。已了解。各部队，作战开始前保持待机状态」
在那之后，迅雷小队、神盾小队等各个部队陆续发来联络报告。
「……室长，这个行动代号，事到如今还有办法改改么？」
那个部下对把咖啡和甜甜圈收进胃中后，正准备站起来的服部投来了寻问。服部一边做着装备的最终检查，一边一脸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英国佬那边的行动代号用的可是“从者（Servant）”啊，我们也不能输吧？」（十字：噗，说来《奇幻自卫队》里也用过这个梗来着。）
「但、但是就算这样我们用“机动O士”系列也……至少也用初代系列的啊」（十字：我才发现竟然是SEED系列，话说，这老弟也是UC党啊）
「呀啊，之前不是诞生了个“正义桑”还是“自由桑”的来着么。这里还是保持同一系列来的比较好吧。」
「……明明还是在富士山不知道会不会喷发的危机中，你这人啊……唉……」
「咋的咋的。明明才三十多岁的人怎么像个糟老头子一样叹气。需要胃药么？」
「我不需要！」
在此期间，也收到了最后一支部队部署完毕的报告。
服部一脸贱笑的看了看辛劳的部下，将自动手枪插进肩下枪套中，打开了指挥车后面的门走出去。
「那么接下来..，小的们！干活时间到了！」
下一刻，直属部队的队员们就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排成了队伍。
「虽说是加班，但这也没办法。本次是全日本的危机」
他从指挥车上跳了下来，走到队员们跟前，以如同猛兽般令人颤栗的目光巡视所有人。
「前门已有老虎在了。而后门的狼就是我们。这一次，就让他们领教一下这个国家的公务员有多可怕吧！」
虽然默不作声，但队员们却以一丝不苟的动作敬了个充满干练的礼。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所有人都准备好之前已经分发到手的对妖魔特殊弹药以及能够使妖魔可视化的——太阳镜！　对，大晚上的全员戴上墨镜！　虽然他们不会转身就是了！
虽说服部现在的眼神凶猛，整个人但却渗透出一股「结果意外的很“有趣”！」这样的氛围来。
「强袭小队，强袭１——服部幸太郎！　出发了！」
「只因为是你想说这句话吧！」
没错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树海的中心已经变成了如同地狱一般的战场。
——祠堂防线·东北战区
以祠堂为中心铺设的圆环状防线分成了四部分，如时钟所示的十二点到三点的这一战区。
枪口喷出火光与声音连绵不绝，黑夜被其撕裂。同伴的怒吼、以及削弱人的精神、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外的嘶吼与悲鸣层层叠加着。
「两点方向又新来了一批！好厉害的数量！Saber分队5到8，弹幕向那边集中！」
率领保安局强袭科Saber队的伯纳德正通过无线电怒吼着。
在视线的前方，仿佛是要将黑夜改写的白色族群——各种各样的“式”，宛如雪崩般逼近。
从开战之初开始，就没间断过。
（敌人的数量太异常了。这已经是正式战争的量了吧！）
内心都忍不住想骂脏话了。
之前，少数特工被哈乌利亚击退后，到再次袭来为止经过了不少时间，如果说是为了准备这个，也只能用一句「原来如此」来自我安慰了。
这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哈乌利亚的底细吧。又必须在明天之前力争做到万无一失的手段吧。
恐怕，要是没有这个对妖魔的特殊弹药，以及将黑暗中的不可视之物可视化的“太阳镜·阿比同款”的话，恐怕我们一定会被瞬间蹂躏吧。只是这么一想，背脊上窜出的寒意都要把人冻结了。
最麻烦的是，对方的特殊部队还在远到无可奈何的不可视距离外胡乱进行着火力覆盖。
「Saber 3和11倒下了！护身符燃烧完了！」
突然压住胸前倒下的两名队员一脸的苦闷神色。是诅咒。然而，附近并没有发现“影法师”的身影，想必是潜藏在广阔树海的某处，进行了远距离精确咒杀。
「现在就来解咒！让我过去！」
「好的，Saber 8，15！到掩体中去！」
「「是，遵命！！」」
因为有着耳挂型“语言理解”神器存在，所以交流上没有障碍，土御门的术士——土御门清武正在飞奔而来。
「多么强力的诅咒啊，真是该死！」
平时他是不会说脏话的，现在则是不甘心的表现。作为诅咒对策的护身符被完美地击破了，哪怕还有结界掩护，两名精力体力都很充沛的强悍特战队员就这么陷入战斗不能的状态了。
该说不愧是大陆上的道士么。不得不承认，作为术士的手段伎俩明显是对方更厉害。
话虽如此，这边所拥有的超自然道具规格也都提升了。更何况，一度被敌人操作所犯下的错误，那样的失态，如今正是挽回的机会。
清武迅速开始敛气凝神。闭目，集中凝练意识，说出言灵。
「人（ひ）含（ふ）道（み）善（よ）命（い）報（む）名（な）親（や）  子（こ）倫（と）元（も）因（ち）心（ろ）顯（ら）煉（ね）  忍（し）君（き）主（る）豐（ゆ）位（ゐ）臣（つ）  私（わ）盜（ぬ）勿（そ）男（を）田（た）畠（は）耘（く）女（め）蠶（か）  續（う）織（お）家（ゑ）饒（に）榮（さ）理（り）宜（へ）照（て）  法（の）守（ま）進（す）惡（あ）攻（せ）撰（え）欲（ほ）我（れ）刪（け）（原文：ひふみよいなむや　こともちろらね　しきるゆゐつ　わぬそをたはくめか　うおゑにさりへて　のますあせえほれけ）！！」（十字：我此刻脑子里只有掐死白米的想法，得感谢戴维，才知道这玩意儿是“ひふみ祭歌”，我反正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实际上是一种日语数字排列，就我个人观点来看，这恐怕属于某种“数秘术”吧，不知道白米这厮又从哪找来的，总之不妨碍我想掐死白米就是了！）
是古神道系祓秽词。由四十七声组成的“人（ひ）含（ふ）道（み）的祓秽词”，逐渐消除了侵蚀两名队员的死亡诅咒。
「得、得救了！感谢你！」
「Saber 1！3和11，已复归！」
明明刚才已经尝到了死亡般的痛苦，但这两个人眼睛中的战意却越发高涨起来，转眼就回到前线去了。
「厉、厉害啊……」
这可是阿比斯盖特的舞台！　没时间可以打盹的！　咿哈！　就给人这样的氛围，不实际上是已经传到耳朵里的声音，清武桑，被吓了一跳。
就在说着这些的时候，
「不要发呆！要掉下来了！」
「土御门的实战经验不足啊！果然还是驱魔人更厉害，这点很清楚了吧！」
在清武背后的地面中突然窜出一条大蛇的妖魔，千钧一发之际被驱魔人的安娜从双拐中射出的光之锁链所束缚。清武只差一点就成了妖魔的腹中餐。
大蛇就在安娜救出清武的空隙间，想要逃走，却被空裂葬狱的米娜斯特莉亚——也就是哈乌利亚的米娜了，用双小太刀砍掉了脑袋。
特殊部隊在最前线进行枪战，阴阳师在对抗诅咒，驱魔人负责后卫与远程攻击，而逃过前面这些的敌人则会被游击的哈乌利亚给狩猎掉。
分工虽然已是如此明细，不过先不论那些擅长武术的中年术士，单是像清武这样的年轻土御门给人感觉明显经验不足。
「安娜酱，不可因取得优势就放松！　也不可以在战场上发呆哦？　嘛，这一次就由姐姐我帮你补上了」
对吧？　说着摆出胜利手势的米娜桑。很奇怪啊。明明是哈乌利亚却没有“嗨”起来。只是个普通诙谐、强气、身材出众的美女姐姐。
清武君，怦然心动了。兔耳出现！
「太、太棒了……」
「欸？　……欸欸！？　刚才.....，是对我说的！？」
「诶，啊，抱、抱歉。在这种时候！」
「别、别别别、别介意？　我也不会太在意的？」
米娜长久以来苦于没有什么“邂逅”的机会，却又一直被希亚和拉娜所散发出来的幸福气息熏染着，这已经让她对恋爱如饥似渴了，最近，情绪的不稳定的她已经上升到危险的程度了。相应的，只要稍稍被异性夸奖就会立刻显得害羞而扭捏起来。
「这些可不可以之后在谈？」
将上空的妖魔用光之锁拖拽下来后，又将双拐夹至腋下摆出突袭的预备动作，然而，却没有使用双拐而是改用一个回旋踢的安娜，一脸无奈的说道。
「说、说的是啊！　有请·大日如来（オン・アビラウンケェン）！」
「说、说得对！　留下脑袋！」
土御门那边的年长者，哈乌利亚的同伴们，以及驱魔人都露出呆住了的表情，两人像是在掩饰什么般快速逃了出去。
他们背后，
「呵，挺从容的啊。真是可靠呢。我也得拿出气势来……为了即将诞生的新家庭们」
「所以说！　别在战场上说这种话啊！？」
附近树木上躲藏着的伪装成小型昆虫的“式”，正欲偷袭满嘴flag的伯纳，却被不知为何有不祥预感而喷着冷汗赶来的卿之分身一刀斩碎。
明明身处深渊卿模式了，差点因为焦躁而变了回去。
「哦哦，阿比！　怎样了？  找到“影法师”的那些家伙了么？」
「你刚才差点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居然还丝毫不在意。以往的好运没有发生么……啊，这样啊。刚才的场合，我就是幸运女神所下的一步棋么。」
想呼吸一般随时立起死亡flag，世界上也确实次次都是差一点就死了，却又因为匪夷所思的好运而转危为安的男人。保安局第一，不，哪怕全世界也屈指可数的不可思议的存在。或许是伯纳德他同时被死神与幸运女神所钟爱吧，想到这儿，卿之分身也是一脸无语的表情。
为了转换气氛，卿咳嗽了一声。
「哼，那些家伙似乎很会捉迷藏啊。大概是用了什么法术来隐形了吧」
「还以为只要找出妖魔的出处就行了……没戏的么」
「果然，这一点上对方也很下功夫呢」
卿一人，参与了全部四个战区的防卫任务，于此同时，还得率先猎杀那些从远处就看起来很强大的妖魔。
此外，他还在进行“影法师”的搜索，只需要压制住他们，就能够阻止这群数量上没完没了的“式”了。
然而，对方在隐形上似乎也是超一流的。哪怕用上了太阳镜的机能，气息感知的能力去调查，却由于树海的广阔与地形的复杂而不见成效。
「式就不说了，连妖魔的数量也很不寻常。现在精力已经全部灌注到守卫上了呢」
「最大限度分身的人海战术呢？」
「虽然魔力方面无需顾及，但身体却会加速抵达极限的哦？　万一对方在树海之外，躲在遥远的地方呢……」
「那就不妙了啊。现阶段还不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牌。」
「姆。在魔王无暇顾及这边的现在，我们的战力自行下降怎么看都是下策。放心，就算控制着分身数量，防卫线也不会被攻破的。不，是不可能会被攻破。毕竟有我在这呢！」
帅气转身。带上墨镜。伯纳德也，不，是在附近的所有的特战队员跟着深渊卿做出了同步动作。
看到有巨大的犬形妖魔冒着对魔弹雨冲了过来，卿之分身轻轻一跃而起，踏着树梢前去迎敌了。
「OK！　杂鱼就留给我们吧。大家伙、难缠鬼就拜托你了！　英雄，阿比斯盖特！」
「哼，交给我吧！」
「等这场仗打完了，我们去喝一杯吧。当然我请客哦？」（音符：一般这种人是活不过三集的，但我估计你这种可能活不过半集，然而实际上他却活到了最后...）
「所以啊！　这种台词快点住口啊！」
又恢复原本状态的卿之分身。在冲出的瞬间因为分心，而正好要落在犬形妖魔头上，其结果不言而喻。
「「「「啊……」」」」
卿之分身，变成汪酱的玩具。就像是，谁家跳起的狗子接住了主人扔来的飞盘一样。像杂耍表演般在空中翻滚的大狗子似乎很开心……
「火、火箭筒！　快拿火箭筒过来啊啊啊啊！」
「用束缚咒啊，快啊！」
在别的分身抵达之前，整个东北战区都回荡着慌乱的叫喊声。
——祠堂防线·东南战区
「艹啊。女神那家伙！　居然把死亡flag转嫁到我头上了啊！」
就在对东北战区中的失态而感到羞耻，消耗的精神还在恢复中的同时，卿之分身中的一体用冰将某个妖魔冻结破碎了。
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股浓密到令人恶心的气息。
瞬间有怪鸟飞过，如同将天空一切为二。卿之分身打算用重力魔法将其击落，就在将要阻止怪鸟的关键时刻，却又有巨大的异形迎面冲来。
白马身上有老虎的四肢。头上还长着一根角的妖魔。它所散发着压倒性的灾祸气息与如般涌动浊流的“式”是截然不同的。来者显然是妖魔。
「只会冲锋么，天真！」
卿之分身一个凌空虚蹈，如斗牛士一般华丽转身的同时，手上的小太刀直斩妖魔的首级而去，但，
「纳尼！？」
触感软绵，刀身就如同手指轻抚肌肤般划过，交错而过的妖魔再次转过身来。
——妖魔　駮（十字：駮，读 Bo 第二声，传说中的一种形似马而能吃虎豹的野兽）
竟然是具有防止刀剑的异能的妖魔。
从能窥见尖牙的嘴中发出如敲击太鼓般的叫声，并再次以惊人的速度袭击过来。
「好家伙！　但是，让你知晓下吾辈深渊的力量！」
在与駮交战的同时，上空飞翔的怪鸟就由卿的另一具分身去阻止吧。
然而，对方确实是在发动连携攻击。卿之分身再一次被打断了。
「哇啊。在树海里放火！？　还真干得出来啊！」
将周围一切全部卷入其中怒涛般的火焰。夜晚的树海一时间被熊熊火光照的通明。
「——深淵流土遁术・怒涛土龍壁！！」
小太刀刺入地面，大地上隆起了土之壁垒。这招其实与龍啊奈落之暗啊什么的根本没关系，也无法吞噬万物，不过阻止火焰扩散倒是成功了。与此同时，卿之分身又向着远方妖气聚拢之处投掷出苦无。
「哼，挺能干的啊！　竟然躲开了吾辈的暗之一击！」
因为四周被火光照的很亮，所以这一击一点都不暗，不过托这一击的服，火焰喷射倒是停住了。
在被火焰点燃树木的映照下，远处隐约可见作为元凶的妖魔身姿。
——妖魔　犼（音符：读hǒu，中国神话传说中北方食人之兽。状如犬，传为麒麟的祖先，海中神兽，状如马而有鳞，口中喷火，鷙猛异常。）
其又名金毛吼。长得非狮非狗。用身边最常见的东西来作比较的话，就是像石狮子。犼这种妖魔也可以被划分为灵兽类，拥有可以吐火的神通。
「持续燃烧可不妙啊。得灭火——」
「烈火烧至柿树下，赤炎将息，就此火止（原本：焼亡は柿の本まで来れども　赤人なれば、そこで人丸）！！」（十字：再次想掐死白米，据戴维说是出自柿本人麻吕的诗歌，在日本有辟火灾、镇火的作用）
这是一首阻止燃烧的神歌。是后方瞧见树海起火的老爷子——土御门条之助使出的一招。同时，隔着通信器传来了声音。
『浩介桑，鸟之妖魔就由这里来想办法对付！』
『现在就叫我阿比斯盖特吧！　阿齐兹君！』
『那种事怎样都好！　因为有可能会演变成长期战，就算有回魔药水，也请不要无端浪费魔力！』
『才、才不是怎样都好吧？』
通信被切断了。阿齐兹君，最近感觉被他区别对待了。虽说不至于被讨厌，但微妙地被警戒着，这怎么说好呢。
「嗯姆。下次一对一好好推心置腹谈一谈吧。姆。下次，得找个两人独处的时间吧」
『快住手啊，认真的』
「阿齐兹君！？」
好在意！　心里真的好在意这个弟弟的事！ 但是，駮与犼，还有十只以上裹挟着强大妖气的妖魔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把自己包围了！
「库库库。到底还保有多少战力啊。这样也好，影法師哟！　同为生存与黑暗之人，就让吾来好好招待你们吧！」
情绪高涨起来，卿一鼓作气冲进了妖魔群中。
而在那后方。
「啊啦啊啦，阿齐兹你啊！　意识到了吧！」
「别开玩笑了。小心被削掉哦」
「指什么！？」
驱魔人的大姐头（漢女），T・J紧紧抱住自己颤抖起来。转过头来看到阿齐兹君的眼神，几乎和戴姆长官那种「你这家伙……我要宰了你！」快如出一辙了。
「来了！　大姐头快开始奏圣乐！」
「了解了！」
就在奏响能弱化敌人的圣乐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消灭着从头顶上空飞来的“式”，这就是怪鸟之物的存在了吧。
——妖魔　鬼车
別名为鸧鸹（鶬虞）的九头鸟，一种拥有九个脑袋的异形之鸟。其中一个脑袋会喷出血来，然后用翅膀卷起的狂风将其倾泻而下。（音符：鸧鸹，cāng guā。又称九头鸟、鬼鸟，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妖鸟。因为在夜里发出车辆行驶的声音，又名鬼车）
「沙利夫桑！」
「承知——守护我的乃是上帝之盾。断恶者之恶，予正者以救赎之光！」
塔盾型圣神器使用者，一眼看过去外表像是劳碌命上班族的驱魔师——沙利夫·伊斯特展开了守护的圣盾，闪耀着光芒的半球体，笼罩着众人。
空中洒下的令人作呕的黑色血液在劣化版“圣绝”一般的结界光壁之外滑落。
要问那种黑血效果的话，大概是厄运吧，其中一滴飞到身处结界外的Archer 4身上——东南战区的特殊部队的队伍代号为“Archer”，那边同时传来了爆炸声和悲鸣声。
唰地转头仔细看去，几乎就是装备的自动手枪运气不好而突然走火打到自己。连手的形状都已经看不出了。
「快转移到据点！　让艾蜜莉小姐去治疗！　Archer６，快进掩体！」
小队长的Archer 1立刻发出了指示。而身在Archer4边上的Archer5立刻拿出了一块小型金属板，在其表面滑动几下后，又将它放置在了Archer4身边。
那个金属板其实是一个靠滑动来展开魔法阵的“转移用神器”，这原本是为了给体内没有魔力循环的哈乌利亚族准备的。放置在地面后，Archer4会被传送到艾蜜莉所在祠堂内部救护站，剩下的，就交给她和赋予了再生魔法的阿拉克涅来治疗好了。
瞥见这一幕，看破了敌方真身的老爷子叫了起来。
「恐怕那是鬼车！　其血会唤来不幸！　也有吞噬灵魂的传承！」
虽然这话一般来说是让人无法相信的。当刚才发生的事已经证明传承是对的。
拿着十字弓射击的哈乌利亚中的一人，突然摇晃了一下倒了下去。
「涅雅桑！」
「咕，不是——」
「是血么！？　哪里受伤了么！？」
对于慌张起来阿齐兹，涅雅咬紧牙关说道，
「不是啊，是外殺鏖華之涅雅修塔特姆才对！　别搞错了啊！」
「啊，好」
就算身体状况很苦闷，但有些地方依旧不能搞错。不愧是涅雅。
「呼呼呼。哟呵，真敢对老子这么做啊」
「双重人格！？」
咔啪一下跳了起来，对着上空砍过去的外殺鏖華之涅雅修——涅雅酱。大概是因为村落建设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这里没出去，就在这段时间里她似乎沉迷与极道系电影而深受其影响了，所以她只是在模仿电影中的场景与说话语气罢了。
「此招乃情妇大人是直传啊」（十字：噗，这都能隔空迫害上，优花啊……233）
一瞬间，两手指间所夹着的六根手里剑飞了出去。
现正在南雲家中打喷嚏的那个人的直传投掷技术，手里剑明明各自描绘着不同的行进轨道却同时逼近了作为目标的鬼车。
必然的，鬼车可以回避的地方只有下方了。
觉察到其意图的阿齐兹立刻行动起来。
「上帝为公义的审判者。吾身则为圣徒之剑。主啊，请赐予您的战士加护吧！」
大型砍刀型的圣神器闪耀起光芒，而这股光芒瞬间包围了阿齐兹。其效果则是爆炸性地提高阿齐兹的身体能力，让他能像火箭一样将冲向空中。他依靠踢树枝来转换方向，下个瞬间就绕到了降低高度的鬼车背后。
在夜晚的黑暗中，描绘出了美丽的月弧。
一拍迟延后，鬼车的多个头颅整整齐齐地断裂开来，纷纷落下。
在空中像猫一般转身后的阿齐兹安全地五点着地，共同守卫东南战区的同伴们发出了响彻全域的欢呼声。
「涅雅桑，你不要紧吧？」
「哼，这是当然的。在下涅雅修塔特姆，永远会被BOSS的爱守护着！　对，是BOSS的爱！」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满脸得意表情的少女一如既往地摆出中二姿势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总而言之，就是为了以防万一“龙”会对树海中人造成意识干涉而准备的神器，似乎误打误撞地阻止了鬼车发动的灵魂吞噬效果。
「比起这个，下一批要来了哟」
就在涅雅站起来，用就连真正极道人士看见都会吓得光脚逃跑的眼神看向前方的时候，旁边的西南战区传来了惊人的巨大轰鸣声。
大地摇晃着，冲击波透过空气传了过来。接着则是无数的枪声和呼喊声。
紧接着，负者西南战区的Assassin队发来了联络。声音非常慌张，正催促着派遣援助。
『这边是凡妮莎！　战线，有一部分被突破了！　敌方是鬼之集团——啊啊，浩介桑居然死了！？　那个人，啊，不是，是鬼！』
怎么，听着似乎并不着急？　话虽如此，分身被干掉这一点上说明敌方确实很麻烦。此时，代替凡妮莎传来的，是大晴的声音。
『陽晴！　抱歉，压制不住了！　看来“影法师”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让更多化生复苏过来了的样子啊！』
大晴是在向中心祠堂旁边的阳晴发出警告。
换句话说，
『大江山的鬼们都到齐了啊！　遠藤君！女儿就拜托你了！』（音符：好家伙，同意了。）
作为头目的酒吞童子，副将茨木童子，属下的四大天王。
「呜，这样啊。作为酒呑童子的遺物，而那角只有一根，当时就有种违和感，果然留了一手啊……公主大人！」
老爷子焦急地自言自语着。
看样子，緋月是从妖精界直接召唤来的酒吞童子没错，但是，这里通过遗物——另一只角召唤出的则是“日本传说中的恶鬼酒吞童子”，并且，还是和其部下一起显现的。
这样的话，如果有这种可能——
『这里是西北战区的卡姆邦迪——欸，没这余裕了！　快把酒吞童子叫来战斗吧，这里有个鬼在大闹啊！　阿比斯盖特！　增加分身应战吧！』
『东北战区速报！　刚才，防线被九尾狐突破了！　御姬大人，真是万分抱歉！』
没错，从收纳在同一平等院宝藏的大岳丸和玉藻前的遗骸中再次显现出来也不是不可能啊。
讨厌的预感应验了，日本屈指可数的鬼群和三大妖怪向中心区域突破了。
并且，无法制止。
比起至今为止都已经十分具有威胁的妖魔，还有更高阶的大妖集团，以及不知潜藏在哪里的散发着神灵气息的灵兽，再加上密集袭来的诅咒攻击。
这次，充分证明了大陆那边连绵不绝传承下来的组织的实力。与现在相比，之前规模的袭击不过都是些小儿科罢了。
在正式化入侵的压倒性实力面前，不妙啊，只能让阿比斯盖特使出无限增值的能力了么……就在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
『各位，没问题的。还请就那样继续防卫吧』
『会让他们见识一下，并非是除了对恶魔之外就无能为力的样子』
平静缓和的声音是阳晴发出的。而充满干劲的则是克劳蒂亚的声音。站在祠堂前的那两人，以毫不动摇的声音渗透到己方同伴们的耳朵里。
之后，周边回荡起了一个年幼而凛然的声音来。
『东海之神　其名阿明。西海之神　其名祝良』
清冽的光之柱从中心区域冲向了天空。
这时，克劳蒂亚的声音也如合唱般叠加了进来。
『主啊，请倾听吾之祈祷、吾之叹息』
第二根光之柱冲天而起，与第一根一起并列在中心区域。
『南海之神　其名巨乗。北海之神　其名禺強』
『请拯救地上的圣徒，请您以力量荡尽地上的污秽，从邪恶中守护吾等』
树海中沉闷的空气，随着妖魔的侵攻而逐渐浑浊的空气，随着言灵的响彻而被扫空。
妖魔与“式”都停下了，这甚至已经违背了术士的命令。本能，在警告着它们不要靠近那里。
哪怕是已经突破到中心区域的鬼之集团和玉藻前，也停下步伐以吃惊的眼神注视着那两道光柱，并以本能反应做出防御架势。
紧接着，灌注两人力量的语言完成了。
『四海大神，逐退百鬼，涤荡凶灾！　急急如律令！！』
『心怀敌意者啊，忏悔吧！　阿门！！』
两根相似的光柱开始收束，刹那间，化为光之波涛冲刷向四面八方。
虽说所属体系不同，却同样都是破邪的神言。
东方的是，最强的阴阳师——藤原陽晴。
西方的是，最强的驱魔人——克劳蒂亚·瓦伦伯格。
当代最强的圣女和巫女，以驱除灾厄的言语为力量创造出了一种圣域，敌人的攻势自是不由分说地衰减了。（十字：比起之前月展开的神域，这边还是弱爆了啊。）
鬼集团们身上开始喷出黑烟，一个个喘着粗气，玉藻前也从天上坠落，匍匐在地上低吼着。
这时，库库库地传来一阵愉悦的声音。
『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幕场景哟』
『姑且，这关系到世界的命运，但……哼，我也同意』
緋月，还有本体的卿。
有他们负责保护这两位最强术士，是最强的护卫。
『咱所爱之人哟。大江山鬼众就交给咱吧。就算是分御魂，咱也不想看到一个脸红脖子粗的高大男鬼样貌的自己啊』（十字：原日本版酒吞：完了，老子成替身了。）
『OK哒，吾所爱之鬼哟。那么，大岳丸和就九尾就由我来作为对手吧』
多么充满余裕的声音啊，让听到这些对话之人的肩膀都为之一松。
似乎是在说根本无需绝望，事情还轻松的很。
就这样，
『藤原陽晴。咱想要担任主人的前鬼。那么就通过今晚的战斗来证明吧。自己是否拥有担任前鬼的资格』（十字：这里的前鬼是出自安倍晴明的式神，下文的后鬼同样。）
『承知了』
『根据结果，或许会允许你喊我真名哟』
『非常感谢。那么，酒吞童子大人，遠藤大人！　那就拜托别让敌人靠近了！　作为前鬼与后鬼上吧！』
『好的哟』
『姆！　……嗯姆？　嗯？』
停顿一拍。
『给我等一下！？　怎么就擅自把我定义成后鬼了啊！？』（十字：明明卿才是主人，结果被阳晴喧宾夺主了，果然阳晴里面是黑的。）
到了最后的最后，果然还是紧张不起来啊。
只有深渊卿率直的吐槽声，回荡在深夜的树海之中。


◎020深淵卿第三章 树海保卫战② 真厉害啊！
深夜的树海里回荡着狂笑声。
那是充盈着战意与狂喜的一名女子的声音。
「啊哈」
随意打出的拳头。乍看之下，这好像仅仅是随便挥出的一击，不过却使得空气扭曲，产生出一道冲击波粉碎了前方的一切。
当然，在那致命的冲击波前方存在着敌人。
「呃噢哦哦哦！？」
从被迫交叉防御的双臂上，发出了金属相互碰撞一样的冲击声。
它有着六米左右的巨大身躯。比树干还要粗大，比钢铁更坚固的双臂。头上长有五根角与十五只眼睛，外表粗犷的大鬼——酒吞童子。
从看见它起就能感觉到压倒性的质量和臂力，拥有最强格的大鬼，发如今却出了苦闷的声音。双臂吱吱作响，双脚因为支撑和抵挡冲击而嵌入了熔岩质的地面，不断后退着，犁出了深深的沟壑。
「嚯啦，给力点啊！」
「噢哦哦哦哦哦哦！！」
五根角的酒吞童子发出充满气势的吼声。大如巨岩般的右拳呼啸着袭来。
与之正面对拳的，则是个看似柔弱可爱的女子的拳头。（十字：真·和女拳师对拳……233）
在两拳相撞的那瞬间，四周的空气炸裂了。碰撞产生了球状的冲击波，伴随着爆音，酒吞（五只角的那方）的右腕如同被折断的山峰一般碎裂。
「啊啊啊啊啊啊啊！！」
发出的并非是悲鸣。而是更具气势怒吼。没有任何的停滞，酒吞（五只角的那方）就立刻以仅剩的左腕打了过去。
「就得这样才行呐~！」
绯月如此宣言的同时也正面回击了酒吞，被粉碎的依然是五根角的那边。明明体格之差如大人和儿童一般，拳头的大小也是岩石和鹅卵石般的区别，然而却打不过！
这份荒谬与屈辱，哪怕意识遭到束缚，变成傀儡，其本能依旧感到了愤怒与焦虑。
实在是不愿意承认！除了自己之外，竟然还有个自己！
作为鬼之首领的矜持，让他实在无法认可竟然有比自己更强的自己存在着。（十字：突然想到FGO里我老用旧剑打枪呆……233）
所以，五根角的酒吞童子对眼前的这一存在发自内心的感到愤怒。对于自己不过是分御魂这一事实，是以道士的秘术用残骸为媒介召唤出来的“式神”，自己终究不是本体，它本能上想要否定这一切。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错，毕竟他才是真正的“日本传说中的酒吞童子”。
可是，可但是，但可是，
这世间之理，无论何时都是无情的，要面对的真相永远是残酷的。
拳头不行的话就用脚。以“四股”之姿践踏大地，酒吞放出制造震波直指绯月。如果命中的话，就算无法将对方粉碎，至少也能限制对方的行动。（十字：四股，相扑里一个技巧，自行参照《刃牙》里的招式。）
「就不能搞点新花样吗？...」
悲哀，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吸收融合了诸多世界中类似存在传承的那一方才是真货，因此，二人有着令人绝望的实力之差。
沉醉于斗争中甚至让人感觉有些艳丽的鬼女，酒呑童子的本体——夜夜之緋月轻轻的抬起一只脚，然后轻踏了一下地面。
和服的下摆微微撩开，露出了足以煽动男性的欲望的白嫩大腿。用来踩踏地面的朱红木屐上没有一丝伤痕，仅仅是这么一个看似轻柔的动作，便使大地产生了剧烈的震动。
同样的招数。体格・体重都有着压倒性的差距。
然而，结果却是单方面的。
五根角的酒呑童子所放出的激震被更强烈的激震所吞没，巨大的躯体就像是开玩笑一样被弹到了空中。被撕裂的双脚如飘零散落的花瓣般在空中飞舞。
嘴角浮出妖艳的笑容，绯月踏出追击的步伐。
就在这时，
「嘎啊啊啊啊！！」
「噢哦哦哦哦！！」
左右两侧突然飞扑过来两只大鬼。其正体是大江山四天王——青鬼之熊童子，以及赤鬼之金童子。皆为头生双角，脸覆面具的身姿。
「居然都变成丑男了哟，太悲哀了！」
从右边挥来的金童子之拳，绯月仅用脑袋迎了上去。
如钢铁般的拳头，发出玻璃碎裂的声音，完败于绯月的额头。受到冲击的金童子向后翻滚飞了出去。
话虽如此，但夹击本身却是成功的。从左边袭来的熊童子，对绯月毫无防备的侧腹打出了用上浑身解数的一拳。
「咔哈」
真不知道那是因为痛苦发出的声音呢。还是憋笑没憋住漏气发出的声音呢。
那声音让人确信确实是对她造成了伤害，可本人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痛苦或愤怒的神色，只是挂着欢乐的微笑。
紧接着，绯月的左手抓住熊童子的手臂将其拘束，一脚深深踏出一步陷入地面中。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使出浑身解数的一击还以浑身一击。
积蓄了力量的拳头就这样照着熊童子的脸上打去。从斜上方打下的一拳并没有将其吹飞，而是使整个脑袋深埋进了大地。
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的地震了。四周的地面呈放射状开裂，熊童子的脑袋变成了被拍烂的西红柿。
「四天王之名可是在哭泣哟！」
将失去脑袋的熊童子一脚踹飞，而这时金童子正好起身重新摆开架势。
「嘎啊啊啊！！」
「啊哈，还是老样子的喜欢玩相扑啊！」
金童子一把抱了过来，发出“咚”的一声。然而绯月的双脚却并未挪动一丝一毫。用不动如山形容再适合不过了。
但是，金童子这边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它就这样慢慢沉下腰来。并不是在相扑，而更像是以拘束为目的。
其证据是，在这绝妙的时机，从她背后又跳出了新的鬼，以折段的巨大树木代替棍棒挥了下来。
绯月转头看到了这一幕，连一丝闪避的意思的都没有，笑着承受这一击。
轰鸣声和着粉碎声。巨树碎裂而散。
「该怎么说好啊，茨木哟。怎么连你也变成这幅惨样啦？」
茨木童子。是酒呑童子的右腕、副将。有着据说是女性的鬼、酒呑童子的恋人、又或是酒吞之子等诸多说法，如今也是二角加鬼面具的造型。
从绯月感到哀伤的口气来看，真货恐怕确实是鬼女吧，并且，恐怕还是个美人——不，美鬼。
看着将手中棍棒残骸扔掉的茨木童子，绯月的嘴角露出一丝贱笑，伸出手指“过来过来”地勾了勾。
发出一声激昂的咆哮，茨木童子开始将妖气聚集在拳头上。
然后将看着就极具破坏力的一拳，毫不留情地打向了绯月那绝美的脸庞。这一击爆发了巨大的轰鸣声。周遭飞舞的草木尘埃再次呈放射状四散开来。
但，绯月果然还是纹丝不动，只是脑袋微微偏转几分，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是一记好拳呐！」
刹那间，茨木童子的鸠尾被残暴的一击所打中。身体折成了一个“く”字，腹部的塌陷处印出了拳头的形状，茨木童子的巨体如被投出的铅球一般，
向着树海深处飞去。（音符：鸠尾穴位于人体的心窝正下方，最底下肋骨稍下处。此穴的主治疾病为：消除疲劳、治疗晕车晕船、可以缓解焦躁性格等。）
接着，拼死抱住绯月的金童子被一记膝撞强行顶开，下一秒胸腔就被手刀贯穿。接着就被砸向那如同承受了磔刑般，还在空中再生四肢的五根角酒吞童子身上。
那根本不像是纤细手臂该有力量，简直就是炮弹才对。命中的同时，两只砸在一起的鬼就关系很要好地一边碾压着树木一边飞远了。
「呼嗯？　应该优先破坏掉触媒才好么……」
又传来重叠的吼声。
其实，最开始就被粉碎掉上半身的四天王中的其余两个——星熊童子和虎熊童子现在再生结束后又回来了。从气息来看，茨木童子、金童子、熊童子似乎也是一样。
这次星熊童子和虎熊童子无视了绯月，试图向其身后冲去。绯月不得不随着轰鸣声的方向追去。
「连自己的首领都无视了，真叫人心寒啊！」
绯月一瞬间追上了它们，从后面抓住两只鬼的后脑勺，就这样往背后扔去。
它们正好被完成了再生的五角酒吞童子与茨木童子接住，随着清晰而来的脚步声来判断，金童子和熊童子也回来了。
「「「「「「噢哦哦哦哦哦！！」」」」」
战意未曾消减。没有理智，被使役的身体，但是，却能在斗争中感到愉悦。
看着分御魂部下们这个样子，绯月也是一副越来越高兴的表情笑了起来。
「可惜啊，你们自身的意识太过稀薄了。话虽如此，这也是久违的干架哟！　干架就是鬼之花会，来来来！　让咱也高兴起来！」
啊哈，啊哈哈哈哈！！　如此的哄笑着，当笑声停下时，树海中刮起了暴虐的风暴。
这场风暴，对人而言，不，即使对妖魔而言也过于凶恶。绯月的周围已经化为哪怕被余波触及也会化为灰烬的死亡地带。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绯月已经变得难以接近。
兴致昂扬地挥洒着鬼气。不回避任何攻击，愉悦地接受，再以一倍以上的力量用相同的招式奉还对方。
这就是鬼。确确实实的鬼。强的像鬼，指的就是这种场景吧。
树木被吹飞，原本长着奇形怪状树桩的大地如今尽数被削平。树海中渐渐形成了一片荒地。
究竟是与被使役着的大鬼集团交战的拥有着多个传承的绯月厉害呢。还是以真正的鬼之头领为对手，身为“式神”之躯也能做到担任最低程度担任对手的他们更很厉害呢。
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片常人不该踏足的鬼一般的死地——
「嘿咿咿咿咿咿。结界要坏掉了啊～～～！？」
「酒、酒呑童子大人，嬉闹也要适可而止啊！！」
姑且，有两个不算常人的人在。
以圣十字架拼死维持结界的克劳蒂亚，与在这结界中，从刚才开始就在拼命呼喊的阳晴。
刚才星熊童子和虎熊童子能够无视绯月，也是因为“影法师”指示优先排除掉占领祠堂和妨碍他们的人。
「哼，我这边也经常被打到的啊！」
「啊啊，咱所爱之人哟！　请您原谅咱呐！　因为实在太开心了啊！」
「你真是个冒失鬼！　原谅你了！」
「请不要原谅啊！　遠藤大人！　这边的拘束差点就解开了啊！」
离着稍远一点的地方，以九尾狐之姿的玉藻前此刻正匍匐在地上。它在被卿的重力压制后，陽晴以权能封住了它的行动，目前正在调伏中。（十字：调伏，佛教中所谓，调和身、口、意三业，以制伏诸恶。）
明明这样，但是……
卿却因为绯月那像散弹般射出的小石头之一直接击中后脑勺，意识差点飞走，被绯月发出的冲击波击飞，被炸飞过来的鬼撞击，差点变成肉饼等，在这样好几次的事故中，差点就要中断重力魔法也是事实。
……緋月桑，莫非你是打算趁着混乱中吃掉我的血肉？　没这么想过吧？　没有....吧？倒也不是不想这样问一句。但因为身处深淵卿模式下，所以这些都无所谓！
「比、比起这个，吾之公主哟！」
「吾、吾之公主什么的……」
「陽晴酱！　不可以太在意这个哦！　连你也变得奇怪的话，这个圈子里的正常人类比值会下降的！」
「哈，说、说得对啊！」
聖女与巫女，双方情投意合比什么都重要。
就在绯月再次以鬼众们为对手时，觉察到卿那边问题的阳晴以为难的表情开口道，
「……实在非常抱歉。果然玉藻前的格太高了。短时间内怕是无法夺取被施加的“束缚”了。还是就这么祓除掉吧。」
没错，试图像“三尾之气狐”那时一样，试着夺取玉藻前的使役权，看来这次是不行了。
虽然嘴上没说出来，但陽晴的守护神葛之叶与玉藻前的相性很差，还有这一层关系在里面。
实际上就是，葛之叶看待玉藻前是“旁若无人的性恶女狐”而讨厌她，玉藻前看葛之叶则是“有趣但碍眼的性恶女狐”而蔑视她。
简直是，自由奔放的自由职业女子，与认真工作精英白领女子……之间的对立那般的感觉。
这时，北侧防卫线上的拉娜传来了通信。
『这里是拉娜因菲莉娜！　有与式或妖魔不同的敌人袭来！　数量十分惊人！　已经破千了！　防卫线被突破了！』
这话就像是在鬼斗风暴的夹缝中流入了一丝冷气一般。
阳晴“唰”地转过视线。黑暗的树海深处响起了对生者的怨念声。出现的则是半透明的人或动物……
「死灵之群！？　还有动物之灵！？　竟然还利用了死者的思念啊！」
将死者的思念融入法术之中形成的死灵术。若是利用尸体，则能做出名为“僵尸”的妖魔来。（十字：可惜惠理死的早，不然这种术在她眼里简直拉胯）
看来终究是没能准备大量的尸体，不过光是死灵也是十二分的威胁了。生者只要接近就会被夺走生气。放着不管的话，常人就会因为生气流失而变成废人。
『恐怕大岳丸它们只是诱饵，大量的死灵群突入才是真正的目的吧。就算身为敌人，也不得不称赞他们确实有一手呢。』
『防线上的漏洞只有东北战区！式和妖魔请继续拦截！所有受伤的人都送到祠堂里去了！』
卡姆那边也收到报告了。看样子还没有人被死灵吞没。但是，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能夺取生气的死灵群，非常的不妙。
而且，各种糟糕的事态还重叠在了一起。
整个树海发出震动与咆哮般的轰鸣。同时，不远处的树海上空突然开始产生局部的阴云。
来不及思索，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一拍之后响起炸裂声。
落雷就在附近。
「哦哆，不愧是鬼神！　这下子，不好再有所保留了啊！」
就在卿擦着冷汗说话时，背负着雷电的巨大身躯落了下来。
随着地面传来的冲击，正在全力构筑对死灵法术的克劳蒂亚和阳晴发出「呀」的一声悲鸣，摔倒了。
「就是你这货吧？　你丫的就是本体了吧？　你这混蛋！　躲躲藏藏的果然像极了人类啊！」
没错，原本是作为卿之分身的对手的鬼神——大岳丸。
失去了一手一眼，自以为傲的角也断了一根。身上多处被砍伤与穿孔，更重要的是脖子都被砍掉一半了……
但，对方已经对这些伤不管不顾了，一幅怒气冲天的样子。
嘛，毕竟是以卿为对手的。那必然会生气的吧。言行上都是如此。不停打杀到不厌其烦，忍着对手的自杀式袭击差点砍掉自己脖子，才召唤雷电一口气清理掉那些分身。
因为受到大岳丸浓密庞大的鬼气影像，整个战场一瞬间停滞了。大气呈现某种扭曲，死灵军团与大江山鬼众也因本能的警戒而停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大岳丸的视线捕捉到了绯月。
「哟哦，酒呑啊！　现在，就把勾引你的人类——」
「说过那是不可能的吧，灾厄之恶鬼哟！」
「緋月是美人没错，但因此被夺走视线可就难看了啊！！」
「望向吾吧！　呼喊吾吧！　吾乃斩落汝之头颅，即为恶魔杀手般的存在！」
「「「呼哈哈哈哈哈哈！」」」
「哒啊啊啊啊啊，烦死人了！　不管怎么打还会不停冒出来！　每一个人的言行还那么令人讨厌！」
确实如此。
分身从卿身上分离出来，然后又有分身从分身上分离出来，烦人度急速增加。
另外，卿现在的“中二深度”为等级Ⅲ。
以前需要在最终深度Ⅴ才能让分身产出分身的技巧，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死斗，现在即使只有等级Ⅲ也能使出来了，不过相对的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大岳丸因为与绯月对话被打断而咆哮着。剑，枪，矢……通过以冰制出武具的权能，向着正压制着九尾的卿之本体，发动了扫射。
「「「被深渊吞噬吧——“绝祸”！！」」」
飞来的冰之武具被黑色重力旋涡吞没了。
「「「沉入奈落吧——“祸天”！！」」」
「咕哦！？」
大岳丸立刻被三个分身以超重力场压制住，和九尾一样匍匐在地。
「都说了烦死人了啊！」
但是，这种程度的拘束对鬼神而言似乎是远远不够的。其本身就拥有着“飞行自在”的权能就是重力干涉系的，所以两者可以加以抵消掉。
更有甚者，身为鬼神的自己竟然会被区区人类差点就造成致命伤，对方搞笑般的言行（卿本人其实是认真的）更让自己烦躁不已，这一次他终于要毫无保留的上了。
「来吧，夺去阳光的黑雾！！覆盖山脉吧，岚暴！，，蹂躏这大地吧，祸炎！！」
那是鬼神的咒语。能隔绝太阳，以妖气覆盖大地，召唤灾祸之暗云的秘术。
月光被遮挡，先前的暗云急速扩大。瞬间覆盖了整个夜空。闪电开始呼啸，暴风和骤雨开始肆虐。
「真麻烦。干脆全部都毁掉算了。这样的话，能剩下的就只有酒吞了吧？」
说到底也是被“影法师”召唤而来的存在。跨越世界的联系只有媒介和法术，当然也是有“束缚”的。可他拥有明确的意志本身倒是非常令人惊讶。
也就是说，与妖精界的本体相比，他的力量确实已经衰减了很多。而且，还有阳晴和克劳蒂亚先前使出的法术所造成的进一步衰减。
即便如此，威力依旧可怕。
传说中的鬼神，哪怕受到限制，仍旧会引起天地异变。
与此同时，战场上的咒缚解除了。大江山的鬼众与死灵，像是再次受到术士的命令开始行动起来。暗云中的暴风转化为龙卷风触及地面，火焰之雨从天而降。
「有请·金刚军荼利明王（オン　キリキリ　ウンハッタ）！！」
幼小却饱含强烈气势的是阳晴的声音，清冽的言灵吹飞了鬼神的妖气。将瞬间的停滞强加给了妖魔们。
「克蕾尔大人！请从天灾中守护我！」
「已、已承知！　让我赌上最强圣女之名守护这片战场吧！——主啊，请您镇压与平息那些充满敌意与仇恨，为阻绝仇敌而设起壁垒吧。建立退却灾厄的圣殿，将您虔诚的信徒纳入其中吧！」
圣十字架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之前还有所留力的圣女如今正尽全力构筑着结界，此处展开了一片光之穹顶。通过神器升华之后，已经不亚于原本“圣绝”的效力了。
光之穹顶，将暴风、火雨、雷电等一切从地面上阻隔开。
「遠藤大人！　酒呑童子大人！」
「哼，承知了」
「早准备好了哟」
前鬼（试验中）与后鬼（非公认），再次为了保护吾等的公主与众鬼开始了对峙。
先不说五根角的酒吞童子，和预想的一样，大大岳丸也开始再生了。与其说是本来的力量如不说是因为有“影法师”在支援它们。果然，如果不破坏媒介的话，就算了把它们都消灭了，恐怕还会再生出来。
那么，就试着破坏掉这个术式本身吧。
陽晴结刀印在空中四纵五横划出九字切。然后行云流水般地，缓缓张开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与左手的拇指、中指相连接结印——转法沦印。
「永不松懈的紧缚之绳，以我不动之心为界限。既为·不动金缚咒（オン　ビシビシ　カラカラ　シバリ　ソワカ）！」
此乃不动金绑法。这是对付死灵、动物灵等灵障的调伏秘法。
有光线如蛛网般在树海的地面上扩散。以陽晴为中心向周遭延伸而去，被网络触及的上千死灵不由分说地停下了动作，就连九尾和众鬼也被出现光之绳索束缚住了。
但是，就这样可还没有结束，光绳还在逐渐增加收束的力道。
「切，太扯淡了！　那个西洋的鬼的也好，这个小丫头也罢！　当今的世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尽管大岳丸满脸愤怒，但其中还带着难以掩饰的焦躁，于是他再次发出咆哮。
冰之武具肆意扫射，膂力绝大的粗壮手臂胡乱的拍打着四周。
「库库库，在战斗中保有余力这样失礼的事得向你道歉！」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就是了！」
「老老实实回妖精界去喝酒吧！！」
站立之处被土遁术破坏，打出的攻击被“绝祸”所吞没，四肢则遭到灼热之刃的熔断。
既然在膂力上无法与之匹敌，那就以技巧来取胜。凭借着人类才拥有的各种技巧，卿完美的阻止了鬼神的攻势。
当然了，另一边的九尾狐也因为多个分身使用了“祸天”，依旧无法动弹。就在令人苦闷的雷暴袭击时，卿之分身用雷遁術缠绕的小太刀作为避雷针撑了下来。
「真让人开心哟。你们几个，别发呆呐，继续吧？」
已经听不到咆哮声了。大江山鬼众势力，愣是硬生生被绯月一拳一拳打烂的。
并且，现在任何妖魔——都无法再生了。
此处整片地域都充满了清净的气之力，那是陽晴的气力，“影法师”的任何支援术式到这里都会被打消掉。
此时此刻，正是做出决定性的一击的时候。
「奇一奇一速速结云霞。执宇内八方，速速贯九泉，通玄都，听太乙真君召——」
纯白的狩衣和湿羽色头发飘扬时的样子，是用言辞无法表达的神秘。
阳晴为了集中注意力而闭上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
「奇一奇一速速感通，如律令！！」（十字：太一真君即太乙真君。）
与天地之根源，掌管元气的神仙——太一真君交感的咒言朗朗上口地回响着。
巨大神秘力从阳晴身上溢出的海量气力中宣泄而出。光芒瞬间席卷了战场，并将黑夜改写为白天。
那是将邪气污秽一扫而空的辉煌。
一瞬间，死灵们被光之波涛所扫荡，消失了，并失去了再生能力，早已遍体鳞伤的大岳丸等鬼众更是受到了致命伤害。
「我是不会放弃的啊，酒呑！　还有人类哟！」
零零散散的妖魔们消失了。失去肉身后藏在其中作为媒介的遗骸物掉了出来，不过也因为承受了过高的负荷而开始崩碎。
之前看上去非常拥挤的祠堂附近的战场，此刻只剩下远处鸣响的枪声与喧嚣过后的平静。
「呼哈，咕，咻～」
“啪”的一声光从阳晴身上消散了，奔腾的神秘之力也化作雾散去。果然，这招使用了她相当多的力量吧。原本凛然的表情也一下子垮了下来。
「呼呼，哈哈～——哔嘎呜！？」
解除了“圣绝”的克劳蒂亚也颓然坐下，失去支撑的圣十字架突然倒下来砸到了她。在脸庞亲吻坚固地面的同时，发出了圣女不该有的悲鸣声。
『今天的阳晴酱啊！　库库，不愧是我“深渊正妻”拉娜因菲莉娜所认可的女人。序列第五的位置已经无可撼动了！　值得夸奖啊！』
「翻译一下的话，就是阳晴酱好好努力了呢，好厉害！就是这样的感觉。」
「非、非常感谢，克蕾尔大人。但，那个，我多少能够理解现在这个状态……不过还先请你把自己从地上拔出来啊」
哼，如果自己能做到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怀着这样心情的克劳蒂亚正满眼泪花，却还试图维持年长者的威严。
陽晴自己都已经摇摇晃晃的了，却还试图帮克劳蒂亚抬起压住她的圣十字架，不过就纯粹的身体力量而言，那终究只是幼女的徒劳。「呜~嗯~！ 呜~嗯~!」这样努力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着。
对这场最强巫女和圣女的苦难，意外最先伸出援手的竟然是，
「在玩什么呢哟」
是绯月。仅一只手就轻轻举起了圣十字架。
「非、非常感谢，酒呑童子大人」
「呜，对此表示感谢」
一般遇到这种事会立刻赶来救援的卿，此刻不知为何正站在离着稍远的地方摆出背靠大树的姿势——不，没有大树，明明背后什么都没有！只见他双臂环胸，笑盈盈地注视着这边所发生的一切。
其理由，大概就是这个了。
「……緋月」
「欸？」
确实听出这话所包含的意思，陽晴不自觉地从嘴里漏出了疑惑。同样的，明白了这话意思的克劳蒂亚也是一脸茫然。
「就是夜夜之绯月啦」
允许你叫真名啦。似乎是为了遮掩害羞，绯月在转身的同时说明了言外之意，而陽晴却在高兴之前先感到了困惑。
「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啊……」
「不是驱除了和咱同格的鬼吗？在此之上的考验不就画蛇添足了吗？」
似乎就是这样。“我能够驱除你。我会用一生来监视你的！”着曾是阳晴对绯月所说的话，现在看来的确不是什么豪言壮语。
酒呑童子已经证明了自身是足以担当前鬼的豪杰，更何况，现在绯月已经在心里认可了阳晴的地位。
看到顽固又害羞的绯月那个样子，阳晴也害羞的满脸通红。
克蕾尔的视线在来回漂移。虽然已经明白自己也可以称呼绯月的真名了，但「什么，这气氛是怎样啊……」带着这样的不合时宜感，感到很是尴尬。
「嗯，那么……」
「怎么」
「緋月大人……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尽力恢复，在此期间可以请你保护我吗？」
「咱现在可是公主的前鬼哟。是理所应当的呀」（十字：哈，之前明明说的是要做卿的前鬼，怎么就变成公主的前鬼了？卿，你去出本《关于我的后宫们开始百合贴贴，以至于我本人被排挤在外了这件事》吧，保证能畅销！）
「那、那么，咳哼——緋月，保护好我」
「咱发誓不会让任何人碰汝一根头发的」
真是的，这气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克劳蒂亚向远处的卿投以求助的视线，卿也只好隐身着过来把她带离此地。
「我知道了！这场合就是那个“贴贴”吧！“贴贴”呢！」（十字：原文还真就是“てぇてぇ”了）
不知何时回来了的拉娜，她的话语立刻把现场的气氛破坏了。
「拉娜因菲莉娜，回来了么？」
卿歪过脑袋寻问着。拉娜瞬间改变氛围，开始认真报告起来。
「诶，阿比斯盖特。预计你已经很疲惫了。所以我算是来增加护卫的」
「觉得光靠吾是不够的吗？」
「以防万一。……这风太过喧嚣了。恐怕还有什么要来。」
「哼，原来如此。如你所言，这风让人觉得是在哭泣呢。」
克劳蒂亚用手覆盖住了脸。不能参与这种中二味十足的对话！　当然，绯月和阳晴也是如此！
然而，那两人的忧虑是非常正确的，此时又有通信接了过来，
『这里是凡妮莎！　接到报告。影法师行动了！』
『这里是伯纳德！　确认到与妖魔同行的人影！』
另外，
『浩、浩介！　有什么出来了！　从泉水里出来了！　救命啊！』
艾蜜莉发来了救援请求。再加上，
「！　休想！！」
卿对什么存在起了反应。一瞬间出现在阳晴的背后，就毫不留情地挥下了小太刀。
就在此时，在明明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中发出了一声硬质的声音，还闪出了火花。就算看不见对方的身影，但凭借直觉一脚踹向了虚空处，微微听到「咕」这样的苦闷声。
果然，有什么在。受到冲击后，对方现形了。
那是一身漆黑打扮的人。这装束如同舞台上的黑子，脸也被覆盖着，上面描绘着血色的五芒星。
直到刚才都没注意到，不知不觉竟然已经深入到这种地方了，想到这任谁都倒抽一口凉气，挡在阳晴背后的卿眯起了眼睛。
「“影法师”的术士么？」
得到的回答是——带着杀意的凶刃。
树海西北，靠近本栖湖的森林中，一名“影法师”正在凝望树海中心部分，在他覆盖着的面纱后面表情严峻。
『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祖国的……不，龙……让龙复苏是为了祖国……龙的存在最重要……对，比全部都——』
用异国的语言独自呢喃着。
在这名“影法师”指挥官周围还有着好几名部下……谁也不在意他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样子。就连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
这是当然的了。
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是以同一种样子，低声说着同样的话。
『出发吧』
指挥官的命令，下达给了部下们。
『一切——都是为了龙的复活』
没有一人对这句命令抱有疑问。
树海防卫战，第二阶段，开战了。


◎021深淵卿第三章 树海防卫战③ 谁能，给我来点胃药啊......！
时间稍微往前回溯一下。
在青木原树海的攻防战刚开始不久的时候。
就在浩介等人一边节省消耗，一边紧张的防御着大群的“式”和妖魔之时，在位于富士的树海西北的靠近本栖湖的树海中，有个全身漆黑的人正抱着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啥时候变成了魔境啊』
塔穿戴着绘有血色五芒星的蒙面与黑色大衣，脸孔和体格都看被隐藏起来。声音也似乎用法术做出改变，显得非常中性化。
不过，这个讲着大陆语言的人说话的声音明显在颤抖。不知道是出于愤怒，还是恐惧，又或是困惑。并且，听起来好像还带有些疲倦感。
“影法师”对日本方面的总指挥官——“真影”。
此组织的人员无一例外地都被赋予了“影”字的后缀，前面加上识别用的名，他或她，的名字也是这样的。
对于平时连部下都觉得此人是没有感情、冷静沉着代名词一般的真影，现在所表现出的样子，周围的部下们似乎是有一半的困惑，一半的共鸣。
当然，所有人都是血色五芒星蒙面的装束，表情自然都是被隐藏起来的。
那么，被国家任命，掌管着二百名术士的真影，究竟为何如此慌乱呢？……其答案不言而喻。
『报告……“式”已经损失二百个了。还要继续追加吗？』
『这是当然！不要放松攻击』
『但是，之前用过“镜”的五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即便如此！对方的弹药和法术应该也是有限度的！给我继续进攻！』
『知、知道了』
“镜”——此物正是他们能用‘式’进行压倒性数量战的理由。
此物乃是“影法师”所拥有的秘宝之一。一幅老旧的对折镜子，将预先制作好的“式”放入打开的两面镜子中央时，当“式”映照在其中一面镜中，只要使用者的精神力撑得住，便可以无限复制出相同的“式”来。
另外，还可以通过秘术将其与别的镜子所连接起来，其他某一镜面所映照出的世界，即使距离相隔遥远，仍可以通过手上的这个镜子来观测。
这就是为何浩介他们的位置会暴露的原因了。“影法师”之前已经在树海里布下了大量小镜子，对方想要将它们全部消除则非常困难。
可但是啊，对方竟然能从一个身体里全方位放出一百个以上的分身，并且还在持续不断的放出分身——
『为何突破不了啊！』
没错，突破不了。
『这么说来，我所拥有的最强妖魔一开始就被一下干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因为对手是卿，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在那开战初期，被卿当做开战信号来一击必杀的妖魔，实际上就是真影所拥有的最强手牌了。
那就只要干掉卿就行了。当时是这么想的来着。
却没想到，
『说来这到底怎么搞得啊！　为啥会有阴阳师以外的战力啊！　为啥梵蒂冈的驱魔师会在这啊！？　为啥英国特殊部队会在这啊！？　为啥他们的子弹会有效啊！？　为啥还有那帮家伙存在啊！　头上顶着的兔耳装饰到底什么鬼啊！　还强的出奇！　到底哪冒出来的啊！？』
『冷、冷静些，真影。冷静——』
『我很冷静！冷静地诅咒着这不讲理的事！』
所以说那就是不冷静了啊……就在部下这么说着时，真影，终于缓了过来，看了看周围。
正在拼命放出诅咒的部下们，似乎也有注意到这边的样子。
不好。虽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继续，但我终究是“影法师”在日本的现场指挥官。必须时刻冷静地向部下们展示出泰然自若模样。于是，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十字：我赌五毛，这货是个傲娇妹子！）
『妖魔还剩多少？敌人被削减到什么程度了？』
『……那个，那是』
『什么啊，说清楚』
『妖魔的半数已经被干掉了。对敌人的削弱……大概有吧』
『……给我等下。什么叫“大概有”？』
『……本应打倒的敌人不知何时又会重返战线了……』
『…………如果是解咒的话，应该是阴阳师们做的吧。以藤原阳晴为首，除了几个人之外，力量之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是不是用了什么咒具来辅助呢？即便是这样，那是能够长时间使用的咒具吗？』
『不，即使妖魔和式所造成的缺胳膊少腿这种，不知道为什么居然能长回来！』
『艹！！！』
真影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容我重复一遍，此人平时被称为冷静沉着的代名词。甚至可以说，是最符合暗之居民形象的散发着强烈阴森气息的高位术士。
这种样子，至今为止从没见过啊……如此想着的部下被吓得后退也是无可奈何的。
『该不会是，要说他们都是不死之身吧！』
『……至少“那个他”的确是，只要本体还在就没办法的吧』
无论怎么打到再打到，依旧会有分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部下有气无力地说着。
『真影。果然，只能正面直接上了吧』
『那可不行。你懂的吧？　绝不能被对方抓到祖国参与行动的证据』
确切来说，第一作战“碰瓷计划”已经失败了。那第二作战的“龙”之复活，让祖国得以施加救援的恩惠就必须成功，哪怕人人都知道祖国确实有参与这件事，但绝不能留下任何证据。
即使有改变认知的血色五芒星蒙面，直接的战斗风险也太高了。一旦被俘虏就会暴露正体。所以用妖魔与术式的配合，自身隐身的远程攻击才是最佳手段。只要不留下确实证据，剩下的就是外交官们的工作了。
『如果有留下证据的风险就撤退。这是本部的指示。现在就这样，全力隐形作战吧。如果还不行……就撤退』
『……要放弃日本的灵地么？』
『这不是我们能下判断的。本部，祖国会下判断的。』
的确，日本是个优秀的灵地。并且已经到了异常的程度。
以昆仑为首，亚洲某国的灵地也是世界顶级的，但区区小岛之国却可与之匹敌。不仅如此，从几个月前开始，日本作为灵地的力量还进一步加强了。（十字：西起昆仑东至蓬莱，昆仑与蓬莱在神话里的地位确实是一样的。）
仿佛是，龙脉的力量正在流入极东之地一般，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正确地说，是如同正在吸食龙脉之力的生物一般。
时时刻刻不断充盈成为了最高等级灵地。
可惜啊。作为一个术士来说，不，是对所有的术士来说，这片土地现在都成了令人垂涎的宝岛。
但是，就目前而言也就仅仅是这样而已..。
他们是国家的影子。影子无法远离本体，不会随意移动。只能像个影子一样，一直追随着主人而已。
为了祖国，能够高兴地沉浸在污泥里。即使作为一个人都认为是错误的事，也要抹杀掉自己的私心，并献上自己的忠诚。
即便是在这场战斗中，如果无法撤退的话，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不会留下证据的自杀方式。比如将自身投入龙脉，以及让被束缚的妖魔将自己吃掉这样悲惨至极的方法。
大公无私。一切都是为了祖国。
这就是“影法师”坚定不移的信条。
『别让诅咒和“式”断绝。妖魔让远距离攻击优先。在保持数量的情况下把对方消耗掉。如果能在天亮之前超出敌人所能应对的容许值，就是我们赢了』
相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是败北。之后，不是撤退就是全员自杀。
这样才对，部下对着如当初那般断言的真影行了个礼。
这时，又有别的部下走来。一手拿着通信机，整个人都散发着阴郁的气息。
真影那蒙面之下的脸严重抽搐起来。
是个令人讨厌的报告吧？　一定没错吧！　我不想听啊！　于是整个人同样也散发起阴郁的气息来了。
『……怎么了？』
用抹杀了感情般的声音寻问着，部下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报告。
『真影，倒影发来了联络』
那是在京都从事龙脉污染作战部队的队长。讨厌的预感越来越膨胀了。
看来通信已经连接上了，真影无言地伸出手去，部下战战兢兢地将通信机递了上去。真影停顿片刻让心情冷静下来后才开口，对着通信机说『报告吧』。
接着，
『真影！　请允许我等撤退！ 作战失败了！ 不能继续了！ 凭我们是无法抗衡的！那孩子，那孩子简直是怪物啊！』
『等一下，冷静点。报告要准确。那孩子是指谁？怪物是什么意思？』
『是那个小女孩！　那个、那个南云阿一带回来的。被夺走了啊，我们带来的妖魔。不仅如此，还和日本妖怪聚集在一起，甚至联合起来了。明明没有法术，也没有束缚，为什么会听话啊！？简直就是百鬼夜行！护卫的那个剑士也十分异常！那不是人类的技能！诅咒竟然被砍掉了！该死，现在就下达撤离许可！这样下去，我们要被做掉——』
咔哒一声通信中断了。很突然的。
就在这阴郁弥漫的气氛中，更多的联络发过来了。部下们一起，接听着那些从各地发来的恐怖通信。
結果、
『从疏影报告。英国的灵地出现了树海。由于其中的浓雾和强大战力的妖魔存在，无法到达临时代号为“起源之神木”之处，部队已经处于半毁状态了。』
『真影，有報告。对回归者亲人进行的怀柔作战的…………只影及其部下，不知何时已经回国，那个……他们在本部高喊着“正义”并大闹一通后被拘束起来了』
『呃、欸、啊、啊啊』
『『真影！？』』
从真影身上发出了至今为止从未听过的妖魔呻吟般的声音。
失去理智了么！？部下们显得十分焦急。
这时，又来一份像是要摧毁真影胃部的报告。
『从影徒发来的报告。说日本的特殊部队将我们的退路击溃了。』
『呜嗯』
『幸运的是，隐形并没有被打破，所以没有人员亏损，但对面已经占据了地利。我们的车辆的行进路线也被尽数掌控了。还有——』
『什么……还有什么，说啊？』
『……准备撤离用的车辆，可能是被当做可疑车辆了吧……那个，车胎里的气被放掉了』
『这是什么小孩子气的行为啊！？』
『并且，大概是对可疑车辆上做标志吧，挡风玻璃上被涂鸦喷雾画出了动漫角色的插图……』
『听着像是小混混集团干的』
这样子，这种的，就是日本暗部的手段么！！　血压飙升。但，胃部传来的感觉很快又让其沮丧起来。
胃啊，胃好疼啊……谁能，给我一些胃药啊……
真影很想说些丧气话，但是，比谁都要爱祖国的内心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还、还没完。还没结束呢……』
呵斥着快要折断的内心，挺直背脊让说出的声音充满霸气。
『日本的三大妖怪召唤准备怎么样了？』
『马上就准备好了』
『死灵群呢？』
『随时可以』
『好，通知全部部队！用瘴气和污秽来侵犯敌人的阵地。给我用最大的咒力炼成』
为慎重起见而准备的日本三大妖怪的遗物。通过特殊的召唤手段，按照术士所预设的传承，使之“式神化”的秘术似乎正在完成中。
只要术士的力量没有用尽，终究就只是术士的想象出来的式神，所以能够拥有超速再生，这也算是王牌之一。
并且，还追加了广域歼灭的秘法，能污染人的正气和生气，从精神上杀死敌人。
作为代价，施术者自身的精神也会显著疲惫，暂时对诅咒的抵抗力锐减……
在作战全部失败的现状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从本部发出撤退命令。
最重要的是，导致作战失败，对手的手牌实在无法捉摸。
谍报不足在此时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现在，就算当下这个瞬间，因为预想之外的战斗力和超出想象范围的攻击而全军覆没也不足为奇。
考虑最坏情况的话，三大妖怪能召唤出的时候就是进攻的时候了。
就这样想着制定行动方针，暂时如此。
就在所有潜藏的“影法师”将集中精神、反复凝练的咒力充满树海的时候，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报告。
『三大妖怪，召唤完成！』
『出击！』
发出咆哮。三大妖怪，连带着它们部下的鬼众们都被释放了。
汇合一处的，还有“影法师”们完成的那令人毛骨悚然、污秽至极的咒杀术法，像海啸雪崩一样涌向敌方阵地。
接着——不知为何很很迅速地就被清除了。
仅仅两名术士。驱魔人与阴阳师。以强烈的光闪耀一瞬就没了。
『……』
『真、真影？』
『死灵群！！　给我进攻！』
『明、明白』
一瞬间很无语，覆面之下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了。
感觉身体内部的所有力气都被抽离了，让人想要跪地的疲劳感不断上涌着，突如其来的事实给人的打击就像被踹了一脚那般。
这并非是“影法师”最强的法术，“影法师”的最高干部，如果是达人级的，比如是自己的师父这个等级的话，同样也能驱除吧。
话虽如此。老实的说。还是有些震惊的。
即使如此也罢，还没有结束呢！
能把一百多人发出的诅咒连同周围一带一起净化了。对方一定也很疲惫了！肯定的！
怀着这样的心情，注视着三大妖怪和死灵群向前推移的波状攻击。
周围的部下和部署在树海中的人员们，也都和真影一样身心俱疲了吧。如果这时候受到诅咒的反击，“影法师”这边就会岌岌可危了。
（推进……推进啊。为了祖国！　获得胜利！！）
可能是因为发动了大规模术式而疲惫的缘故吧。
表面上虽然装作不动的山指挥官，但内心的不安却出乎意料地涌了上来。
令人讨厌的想法、最坏的展开在脑海中闪过，束缚了内心深处。
——一切都是为了祖国
无论何时，都把这份信条刻在自己心中。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只要是命令，无论发生什么都一定会完成的。
所以这次也不要紧，没问题。
那样的攻势是不可能被击退的。
利用本栖湖的地下水脉路径，将水栖系妖魔直接送到祠堂中的作战也正在进行中。
不要紧……不要紧……
就算不断地这么告诉自己，那种微妙的不安和焦躁感却无法消失。
远处传来了鬼的咆哮声，以及战斗的轰鸣声。
一定会花上不少时间对付吧。毕竟是传说之鬼。是鬼神。以及虽说是劣化了，但也有流传到祖国的白面金毛九尾狐。
但是，为什么……
不，不要着急。一定能推进的……
……
……
……
真的么？
面对那样的异常的集团，这样就能取胜了吗？
为什么还没有收到已经压制的联络？
明明为了祖国不取得胜利是的不行的。
明明想回应同胞的期待。
只要“龙”复活的话……
“龙”的复活才是为了祖国……
“龙”哦，无论如何都要解放“龙”……
可恨啊……令人愤怒啊……
妨碍复活的人，阻碍这一切的人，可恨啊！……
『真影，大江山的鬼众已经无法抗衡。九尾被拘束了，大岳丸也被远藤浩介的分身压制住了』
真影以缓慢的动作将脸转向前来报告的部下。
微妙的安静着，没有一丝发出疑问的声音。
不知何时，尽管周围的气氛微微停滞了，所有人却谁也没有表现出在意的样子。
『派出幻影。消灭掉藤原陽晴』
『承知！』
明明之前亲口说的不要直接战斗，现在却直接派出了最擅长暗杀的部下去直接侵入。
原本在“龙”复活后，让其成为对抗“龙”成为先锋军，使“龙”疲惫所必需存在的阳晴，现在却命令要杀了她。
面对这一矛盾，而部下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的样子。
『真影。本部发来联络。已经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绝不撤退。为了祖国』
——敢妨碍的全部消灭
——一定要解放
——全部归于虚无……
——一切回归起源……
在脑海里响起的某种声音。虽然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但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还是清楚的。
『我们一会也要出击了。哪怕我们全灭，也要让“龙”复活。』
『承知』
没错，是“龙”的复活。
必需将制造了这可恶结界之人的末裔全部消灭掉。
这样做才是为了祖国。
为了、祖国……龙”的复活才是祖国的利益。
虽说被覆面所遮住的。在那下面的影法师们真正的脸。
但是，谁也没有去注意了。
彼此间的瞳孔都已经浑浊了。
在使用了大规模的术式后虚弱的精神，就和最初来调查的人一样，被什么存在的思念给侵入了大脑。
而且，随着在这个地方进行的诅咒战进一步刺激，更加强了这种思念的效果。
『一切都是为了“龙”』
甚至连目的和手段都发生了逆转，但已经没有人能够察觉到了。
就在地面上，当“影法师”的凶刃向疲惫的阳晴逼近的时候。
在另一方面，“影法师”的一枚棋子也侵入了地下祠堂。
祠堂最深处空间的中央。其侧面有着一条地下河。从那里出现的，是一个有着绿色眼睛的水獭般的异形。
——妖魔　水落鬼（十字：就是淹死鬼，会找人替死的那种）
据说是具有变化能力的妖魔化的溺水者，会将活人拖入水中成为自己的替身。
虽然艾蜜莉看着是穿戴着的防毒面具&白衣这个疯狂的样子，可她确实在拼命地治疗着因看到她的模样而满脸抽搐的伤员们，就在因治疗需要而从河边取水的时候，正好和从水中瞪着她的落水鬼对上了眼。
艾蜜莉一瞬间吓的心脏都要飞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水落鬼看起来也像是被吓到心脏骤停的样子，大概是错觉吧。（音符：好家伙你把鬼吓一跳...）
水落鬼原本是想要将其拖入水中袭击艾蜜莉的，然而猛地看到对方的那般模样还不断发出嘶呼嘶呼的声音，水落鬼竟然「难道不是人类么！？」的一瞬间犹豫了。
不管怎么说，多亏的它没有第一时间扑上来，这就使得艾蜜莉发着「咿呀啊——」的悲鸣声，连滚带爬回到了祠堂前。
接着，总算是联系上了浩介，然后对着终于反应过来而跃出水面的落水鬼毫不留情地喷射出剧毒瓦斯。
水落鬼以给人「吓！？　吓吓！？」这样的感觉，一时间为了保持警戒而停住了。毕竟连鬼都不知道这毒气到底什么效果。
还在接受阿拉克涅治疗中的哈乌利亚、驱魔师、特殊战斗队员一时都无法行动，但就在此时，仅有一个阴阳师站了起来。
其正是土御門家次期当主——土御門健比古。
之前被“影法师”的妖魔——有着四只角、有着的山羊外貌凶恶的化生、名为“土蝼”的食人之物，啃掉的另一只手臂终于完成了再生。
这还是在他为了召唤自己的土蜘蛛而牺牲掉一只手臂后的事。在幻肢痛和尚未恢复的贫血状态下，他以固执和矜持的态度走到前面。
然后，
「咕啊——！？」
刚再生的一条手臂又被吃掉了。（十字：这一幕估计连阿一看了都要沉默，就没见过这么送手臂的。）
阿拉克涅医师团，迅速放出丝线回收患者。赶紧进行再生治疗。就像在说「怎么才再生的手臂如同竹笋般被挖走了呢？」这样的话。
不管怎么说，在看到有人差点在自己眼前被吃掉的现实，艾米莉简直是一脸的茫然。
「艾蜜莉哟！　已经没事了！　吾辈来——」
卿之分身开了传送门赶来了。但是，就在他正打算摆着某英雄登场般的姿势说出决定性台词之际，不得不发出「呶哦哦哦哦哦」的悲鸣声飞速扑倒在地面上。
要问为什么的话，
「咿咿咿呀呀呀呀呀噢噢噢噢！！！」
艾蜜莉正抄起一把突击步枪开始“哒啦啦啦啦啦啦”地乱射起来了。
一时间到处充斥着「快冷静下来啊大小姐！！」或是「跳弾么！？」「呜啊！？　刚才，擦过去！　从我脸边上啊！」或是「该死的！！　屁股被打中了啊！」又或是「快趴下！　快趴下啊！！」这样如阿鼻地狱般惨烈的叫喊声。
「你们，没事吧！？」
咔萨咔萨咔萨地高速匍匐前进着，将正在接受的治疗的人，一个个地拖到勉强算是有所遮挡的阵地中之后，卿大声寻问着它们。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一个侧腹渗出了血的矮小兔耳少年。
「阿比大哥啊！」
「姆，帕鲁德菲尔德哟！　负伤了么！」
「欸，不小心踩到了什么而挂彩了。我也是老眼昏花了呢。」
才十岁前半的兔耳少年就老眼昏花。怎么想都很奇怪啊，但这也是人生一辈子想说一次的台词，所以就算了吧。
虽然本人一脸笑嘻嘻的，不过，他的兔耳却有气无力的垂着。还有，他就是刚才被流弹打中屁股的那货。
「比起这个，阿比大哥哟，快点去阻止艾蜜莉大姐吧。不然的话，这次屁股上真要多出一个洞来了。」
「呜、姆。阻止她，姆。要去阻止她，啊」
不由地瞟了一眼。
防毒面具＆白衣的少女，「啊啊啊啊啊」地发出悲鸣手中却挥舞着突击步枪。好可怕。怎么看都是脑子不正常的人。真心不想靠近啊。
更可怕的原因还有一个。
明明开了自动射击状态，按道理很快就该没子弹了才对，但是……
每一次，当艾蜜莉手中的枪弹即将射完时，就会用脚挑起身边备用的枪，几乎做到了流畅的无缝衔接持续射击。就连突击步枪的初弹装填拉栓动作也是一气呵成。这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士兵才会有的渗透到身体里的动作。其实根本没有陷入恐慌？　不禁让人如此怀疑。
原因大致能猜到。
当卿把视线转向趴在他旁边的特种部队人员时，他们纷纷向他回以翘大拇指的动作。
也就是说，就是这样的。
这是以凡妮莎为首，保安局强袭科的诸位平日里锻炼的缘故。
因为艾蜜莉去拜托了想要获得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以凡妮莎为首保安局强袭科的人们，在空闲的时间都在为她进行讲解指导。
我们就让阿比斯盖特的英国系女主角艾蜜莉成为能战斗的女主角吧！因为，其他系女主角的主角味都很浓啊！不能输输啊艾米莉！只能让艾米莉赢了。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吧。
但现在，展现在眼前的与其说是女主角，不如说是MAD 巴萨卡（狂战士）。
就连成为始作俑者的水落鬼此刻也正抱着头蹲在墙边。
「诶，咿，差点啊！」
「欸诶诶诶，浩介你在哪——啊」
大概是从背后察觉到了有什么接近的气息吧。艾蜜莉酱，一只手拿着来福枪乱射，用另一只手快速提起瓦斯罐向背后喷射。
「你到底是打算去哪里啊，艾蜜莉哟！」
同伴们都喝过解药，而分身来着与卿，所以都没问题，但要是一般敌人估计已经完了吧。真是的，这位天才博士到底打算去哪里啊。（十字：走在化身天灾的大路上，天才级天灾艾蜜莉，多酷啊……）
这些先放一边，拦截！
瞬间挑飞了来复枪和瓦斯罐，一把将艾蜜莉拘束——不对，是抱住，在空中翻滚旋转后，让自己这边向下落地。
卿庇护着艾蜜莉以背部受身着地，起身的同时赶紧在她耳边说道，
「是吾辈哒，艾蜜莉哟。吾来救你了」
「！？」
吓到瑟瑟发抖的艾蜜莉逐渐恢复正常。拘束——不对，是抱住的力道渐渐放松了，艾蜜莉战战兢兢地转过身来。当确认到是卿，防毒面具下满是泪花的双眼一下子就有了笑容。嘶呼。
「好可怕啊」
嗯，好可怕的。你哦。这份坦率的想法深深地植入了内心深处，好了好了，卿安慰着艾蜜莉。
「啊，对了！那个怪物呢！？」
「早就死了哟」
虽说并不是故意的，但在挑开突击步枪的瞬间，偶然间最后一枪完美地贯穿了水落鬼的眉间。好可怕。
「这样啊，太好了。浩介把它打倒了啊！」
「呜、姆。嘛，差不多吧」
有新发现。即使是在深渊卿模式下，卿似乎也能读懂气氛。就算说是你杀了他，也只会徒增混乱，所以这里还是敷衍过去吧。
「抱歉啊，外面也很辛苦吧——等下。浩介，刚才，你自称“吾辈了吧”！　还有这个氛围……深度相当深了啊！　这是最终深度的氛围了吧！　局势已经到了不能抑制消耗的地步了吗！？」
艾蜜莉的“据我对浩介了解”很准确。仅靠第一人称与散发出的气氛就能判断卿当前的中二深度啊。
对于这样的艾蜜莉，卿只是微微一笑。
「不是哦？　不如说，正相反」
「相反？」
从这场跳弹风暴噩梦中解放出来的伤员们此刻也在关注着他们的对话，卿放开艾蜜莉，做了个浮夸的转身动作回过头来，然后摆出用中指按住脸上墨镜的帅气姿势说道，
「敌人的攻势非常猛烈。然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束缚吾辈了。这场战争必是吾等的胜利！」
卿如此宣言着。
与此同时，在另一战场上。
卿背靠阳晴庇护着她，正面相对血色五芒星蒙面术士。
看不见对方的表情。对于卿的问话也没有任何答复。
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感到惊愕，对方渐渐消失了。仿佛是融入了周围的景色一般。
「完全消去存在感么！　还真让人感到亲切啊！　然而但是！」
天真！说着短剑一闪。卿的小太刀，再次弹飞了从别处空无一物的虚空中投来的小刀，
「深渊流土遁术——“砂龙之牢城”！！」
地面被大幅度踩裂。之前看绯月的那个技能很帅，所以快速抄袭了过来！　但是，并没有产生激震效果，只发生了沙土翻涌。（音符：你也是卡卡西）
即使如此也是效果拔群。看不见身姿的暗杀者，以及与暗杀者一样看不见身姿的别的存在都暴露了。
对方漏出了苦闷之声。那是既不像牛又不像鸟的叫声。隐藏敌人中的一个正体显现了出来。
额头上有纹路的白色老虎。
——妖魔　孟极（十字：白色豹头的异兽，玩《鬼谷八荒》的都见过。）
与其说是妖魔，不如说是幻兽。虽然在传说中与人比较亲近，但是隐藏本体才是它最擅长的。
不过，似乎是无法逃脱卿的气息探查了。被立刻凝固的砂土所束缚，拼命挣扎着。
同时，暗杀者出现在阳晴的侧面。
“幻影”——利用孟极之力施展不可视法术的“影法师”暗杀者。然而，现在却因为孟极本身被压制而无效化了。
紧接着，他的背后已经出现了卿的身姿。
对方似乎没能注意到自己背后的存在，直到刀架在脖子上了才反应过来。
「终于见到了啊，影法师哟。吾可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候啊」
「……」
「你们的总人数是多少？为什么要发动攻势？参与攻势的有多少人？潜伏的地方在哪里？」
「……」
“幻影”就像是听不懂话一般沉默着。实际上他确实也只会说母语。因此，为了不暴露祖国参与此事，他也只能彻底闭嘴不言。
取而代之的是，就像是在说即使被受了致命伤也没关系吧一般，从袖子里抽出小刀直刺卿的侧腹——在此之前
「库库库，同行的想法是一样的吧？」
拉娜因菲——拉娜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顺带一提，虽然哈乌利亚一族被人敬畏成斩首兔，可他们并不是职业暗杀者。那只是耍帅的台词而已。
「你可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哦。呐，阿比斯盖特」
「哼，没错啊，拉娜因菲莉娜。让他当个好村民的时候到来了呢」
「啊~他一定会喜极而泣的吧。就像脱胎换骨一般呢！」
「同时也刻骨铭心吧！」
「「俗话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呢！！」」
卿与正妻大人看起来都非常愉悦啊。
对方不知何时已经被钢丝束缚住而无法动弹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卿摆出一个中二姿势，掏出一个五日元硬币在手中晃动着，真让人对他感到同情。
原本想要为自己被保护而开口道谢的阳晴，在听闻那两人的一说一唱之后瞬间噎住了，一脸难以形容的表情，一旁走过来的克蕾尔和绯月只好拍着她的肩膀来安慰她。（十字：阳晴表示，我常常因为自己不够中二，而感到和你们格格不入……）
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剥去五芒星蒙面的“幻影”则是，
『一切都是为了“龙”的复活！』
如此喊叫着，吞下了什么东西。大概是一开始就藏在嘴里的吧，和在土御门宅邸那边投身龙脉的黑衣男人一个路数。
摄入体内的自然是妖魔的一部分——咒物。
在那之后，可怕的瘴气从“幻影”的体内喷涌而出。而身处漩涡之中，距离最近的卿和拉娜，陷入了一种对有生命之人来说很重要的热量，正被以巨大的气势被夺走的感觉之中。
「你们两位，请快离开！会被污秽吞没的」
比阳晴的警告来的更快，拉娜已经拉开了距离。
卿就是卿，在退却之前还给予对方一击致命伤。
但是，对于已经脱离常人范畴的“幻影”而言，对普通人能造成的致命伤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
「啊、啊、啊、啊、啊、啊！！」
轰鸣的尖叫声。由于瘴气溢出，四周的自然开始枯萎。活物的生机被夺走了，那个场合被彻底污染，这在邪法中也是最可怕的邪法。（十字：堪比脏弹）
「休想。——有请·大威……咳」
在尖叫的轰鸣中，陽晴手结刀印，试图破坏诅咒。但，这对还在恢复中的年幼身体来说已经过于严苛，还没念出一半咒文便已经脸色发青的停了下来。克劳蒂亚急忙赶来支撑起即将摇摇晃晃倒下的阳晴。
「把他轰成渣渣可以么哟？」
「不，没用的。就算破坏了肉体，诅咒这东西本身还会残留下来。」
阳晴摇头拒绝了绯月的提案，这时候，
「「有请·大威德明王·破业障（オン　シュチリ　キャラロハ　ウンケンソワカ）！！」」
有重叠着的向大威德明王恳求破坏诅咒的守护真言的声音传来。
「父亲大人！　老爷子！！」
来者正是藤原大晴与土御門条之助。在听说妖魔进入了祠堂后，为了以防万一而赶回来了。
「阳晴，这个污秽由我来压制。你现在专心恢复吧」
「遠藤殿！　影法师们可能已经自暴自弃了。被成功击退、无力化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牺牲自己，四处散播着诅咒！」
这已经偏离了预想报告。服部对战局的预测时有说过，对方应该不会采取任何会被抓住本国参与其中证据的作战才对……但现在居然会变得如此舍生忘死，心境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吧。
对于敌人所发动的舍身特攻，在场会感到焦虑与紧迫的——只有阴阳师才对。
对此拉娜“呼”地嗤笑了一声，手指直指向了卿。
卿也一样，“哼”地一笑，仰起头来，单手扶额，将刘海向上撩起，并用另一只手指了回去。（十字：又见发胶手……）
「特攻？　真是太好了。要打总力战的话那就太侥幸了！」
如走太空步一般。卿向后倒退着行走，每走一步就会出现一个分身。那些分身也走出同样的步伐，横向的纵向的不断分离出来。就如同将人放在许多镜面中间一样。
接着，这些分身又开始左右分离出更多的分身来。
「既然已经见到影法师正体了，那还有何必要抑制吾之深渊呢！」
「来了啊来了啊！　阿比斯盖~特♡　要开始了！」
「无论他们在企图什么，啊啊，吾就此断言！　他们绝对是打了最烂的一手牌！」
「咔~~~呀！　好帅啊！　现在，你就是最靓的仔！！　My Darling♡」（十字：别奇怪为什么拉娜在疯狂打call，大概所有人都忘了，浩介会变中二，最初就是为了追求拉娜。）
一瞬间出现在祠堂前整齐列队的卿——二百人。
中二深度，等级Ⅴ！！
久违地看到自己老公拿出真本事来的拉娜桑情绪显得极其高涨。仿佛就是，看到自己主推的爱抖露终于踏上了舞台的偶像厨一样。
顺带一提，之前派往各战区的分身们也开始增值起来，并采取了和本体一样的言行，对此，保安局的成员们高呼着「终于来了，我们的阿比！！」，卡姆他们则「刮目相看吧！　这个男人才是我们下一代的象征！！」这样开始吵吵闹闹的大声喝采了。
比较有常识的驱魔人们对此只能苦笑不已。但他们的脸上也都露出了这场战争已成定局的安心感。
当然了，只有阴阳师们还是跟不上。「诶，怎么咔嚓咔嚓的越来越多了！？」「比和我们战斗的时候还要多的一塌糊涂，好恶心」带着这样的感觉吓了一跳。
「「「「「撒，影法师哟！」」」」」
「「「「「既然身心皆有牺牲的觉悟的话」」」」」
「「「「「作为代价，你们的一切」」」」」
「「「「「就由吾之深渊收下了！！」」」」」
卿之洪流，以堤坝决口泛滥般的气势，冲入了树海。（十字：什么叫我，既是虫群！）
拉娜桑，就像真的兔子一般蹦蹦跳跳地挥着手，满脸欢笑地目送他出发，
「那就是认真的远藤大人……属于我的后鬼……」
「什、蟑……陽晴，虽然我明白你的想法，但这么说可不好啊」（十字：又是谐音梗，“后鬼KoKi”的读音听着像蟑螂的“ゴキGoKi”）
「大晴殿，明白想法时候你也是同罪啊。嘛，我也确实明白就是了」
「才、才不是！　我才没想又黑又可怕的那个！！」
「陽晴桑。在联想的时间点上，果然也得是同罪了啊」
像这样的对话，正在悄悄进行着。
不管怎么说，“影法师”被卿吞没已然成为定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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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得晦暗深邃的树海中，一股如黑色海啸般的场景正席卷着树海。
当然，这其实是由于某人的所作所为而造成的错觉。
「「「「「呼哈、呼哈哈哈哈！！」」」」」
如此高声大笑的正是深渊卿。
总数上千的卿们正在大笑着。以祠堂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散去，周边的一切都被卿的分身所吞噬。
无论是“式”的大群、出现在前线的妖魔、新召唤出的死灵，还是众多的诅咒。
以及“影法师”的术士们。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仅仅是分身。如果不能做到将这一切在一瞬间云散雾消的程度，那就是毫无意义的抵抗。因为刹那之间，新的分身就会其他分身里冒出来。
有的像蜘蛛一样在树木之间跳跃着，有的用土遁术在地下沙沙沙地潜行。也有摆出荒原猎鹰般姿势在空中移动的，又或是像变态般在地面四足高速爬行的。
各种意义上来讲，与其正面交锋都是下下策！　影法师”的术士们想着依靠隐形术穿过去，直指中心祠堂……
「「「「「你呀，看到了吧！！」」」」」（十字：貴様っ、見ているな！老JOJO梗了）
才没看到。不如说，是尽全力不去看才对。
然而，却被找到了。如果是躲在以法术和灵符加固后的隐藏结界中的话还好，但人在移动中使用这种程度的隐形还是会被识破的。
五个分身一齐转过脸来，真让人起鸡皮疙瘩。如果是普通人在树海深处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造成心理创伤的——
「「「「「找到了——哦！！」」」」」
不，是会SAN值瞬间蒸发。陷入疯狂，然后可能会用头不停砸树砸到死为止吧。
当然，这次的对手是比以前的敌人更有觉悟的集团。是被“龙”的思念所吸引，早已陷入疯狂之中的人。
几乎不会感到害怕。虽然会本能地后退，但依然强迫自己前进着！
『『『哞·叽里叽里（オン　キリキリ）——』』』
一瞬间就要说出咒杀的真言。这边有三个人。原本只是为了让一人丧命的话也太过了。
话虽如此，已经迟了。令人绝望的。
「深淵流」
「体术」
「——利落的掌击！」
下一瞬间，三人同时被那冠以无意义的招式名，带着无意义的转身动作的掌击命中而倒下了。
就在“影法师”三人发出“咔哈”一声短呼，意识飞走的前一秒。拖着摇摇晃晃的身体，再往前迈出一步，却之见得分身们发出「「「呼哈哈哈哈」」」的高声大笑，将同伴们拖走。消失在了如深渊般晦暗的树海深处。
是噩梦。是恐怖片。是即将诞生的全新都市传说。
被带走的同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至少“影法师”的术士们是不知道的。
虽说遭到俘虏是组织最大的禁忌，但现在他们的意识中并没有撤退这两个字。
『继续前进——只要一人到达祠堂里就是我们的胜利！！！』
说出了大陆的话语。原本应该为隐藏祖国献出自己生命的“影法师”，现在却轻易暴露出了祖国所在，可如今谁也不会注意到了。
不管是同伴的牺牲，还是对祖国的不利，都全部置之脑后。剩下的只有笔直的前进而已。
「休想哟！！」
「在看哪里呢！」
「在看拉娜呢！」（十字：突然冒出个“在看拉娜呢”，我还以为是翻错了，然后想起卿的分身是可以共感的……）
「心情高涨啊！」
已经分不清是谁在说话了。面对蜂拥而来的几十个卿，“影法师”中的一个停下了脚步，与他们相对。在同伴们先行离去后，右手从左手的袖子里拔出了什么来。
就这么拔出的同时横扫而来。
「呶呼！？」
分身中的一个脑袋和脖子就这么分家了。
真令人惊讶，这似乎是拔刀术的一种。像是将灵符捆绑而成的双刃剑形状武器，不知何时正握在术士手中了。
“影法师”中数一数二的剑术高手——“太刀影”。
他使用的灵符之剑，平时只是一些符纸，所以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只要将其瞬间捆绑成刀刃，同时发动灵符的效果——“切断”“不可视”的法术，就能完成看不见的斩击。
卿为这出其不意的一击毫不吝啬地予以夸赞。
但是，
「不要紧的，吾辈哟！」
「哼。吾辈，再诞生！！」
「「「「恭喜！！」」」」
「是个健康的阿比斯盖特酱哟！」
太刀影不由得想着。可惜自己不会说日语，不然真想来一句『你TM的，尬不尬啊』。毕竟对方各种骚操作实在太多了。
而且，就在分身们举行着自导自演的庆生会的时候，太刀影的背后也出现了其他分身。
「咕啊！？」
就在刀锋相交的一瞬间，有电流传来。“太刀影”阿巴巴地翻着白眼倒下了。
「呼嗯~，真是厉害的对手。到底在想什么呢。」
分身中的一个扛着太刀影消失在了黑暗中。
剩下的卿之分身则在嘟哝着。
“影法师”已经陆续俘获了几名。其结果是有好几个人都成为了村民，也知道了影法师这边的底细。
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再过几十分钟就能解决了吧。
「原本来说，是应了服部殿“在可能的范围里不杀死”的要求来着，但是……」
主要是外交上的问题。就算“影法师”的存在被否定舍弃，但作为重要战力的全员都被杀死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可能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来。
在今后超自然的力量被认知的世界里，国家间留下隔阂是不可取的。
当然，没有是比祠堂防卫更重要的，如果有必要的话，也确实会让他们全军覆没。这是由现场的所有人全权委托给卿所决断的。
「吾等的魔王陛下想必也是有所考虑才选择“正义执行”作为刑罚的，吾辈也就不好真的Kill them all，目前就先这么继续下去吧。」
「实际上，一旦陷入死地对方也会自动成为诅咒的媒介。处理起来更是麻烦，所以将其无力化是最好的办法么……」
「原来如此...。」
没错，一旦他们判断为束手无策，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自杀。濒死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扳机，一但扣下这个扳机身体立刻就会化为诅咒的媒介，污染周围的环境。
因此，将他们无力化后，迅速将他们拘束起来送到阴阳师们那边，连同咒物一起净化，这确实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但是，正因为如此才让人感到微妙。
做好了玉碎觉悟的特攻。从土御门本家出现的黑衣男人和“椿”把自身当成祭品的觉悟来看，这到并不奇怪。
不管手段如何，他们都会毫不犹豫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是早已知晓的。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因为无能为力才做的。
黒衣之男和伪椿，都是为了任务的必要性才会舍弃自身性命的。
但是，这次的突击又怎么样呢。当下状况与最初开始慎之又慎的合理攻势简直是天壤之别。就像是闹脾气的孩子暴走了一般。
「这情况，是之前说的那个么？」
「被称为“龙”之思念的玩意么？」
「有不好的预感啊」
「嘛，管他什么，全部一切，都被吾等的深渊吞没就没问题了吧！」
「「「「「没错！　没错！　没错！！」」」」」
虽说卿的兴致很高，但看着却令人感到悲哀。毕竟这也算是一齣独角戏。
当这自问自答得出结论后，分身们再次散落进树海各处。
这时，本体传来了情报共享。
看来，有一派“影法师”令人吃惊地甩开了众多的分身军队，抵达了祠堂。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换句话说，
「嚯，他们老大终于登场了啊！」
「竟然能穿过吾等的搜索网，虽是敌人但是手段十分漂亮啊！」
「然而可是可但是但可是！」
「依然无法逃过吾辈的眼睛！」
呼哈哈，呼哈哈哈哈！！　盛大的自言自语和放声大笑响彻了深夜的树海。
与“影法师”的最终之战，在卿之本体处拉开了帷幕。
「——“分身们给我跪下吧！”」
这歌声音充满气势，不过，它来是由某个还带有一丝幼小味道的女性发出的。
是流畅的日语。但发出这句话的却是个体格娇小的“影法师”——“戏影”。以束缚、引导对方意识的“言灵”之术为特化的、拥有组织中首屈一指的语言能力的年轻道士。
然而，她与对手的相性太差了。
「残念！！」
「想要支配吾的话！」
「至少也要“神言”级别才行！！」
卿除了原本就有抗性之外还追加了对“龙”之思念额外防御的神器——“魂壳”。如此一来，对方的言灵就毫无意义了。
一击肘铁打入对方的鸠尾，“影戏”倒下了。
无视了眼前这一幕，在场的其他“影法师”们用出了最大限度的咒言。
『呼呜，呼呜。境界神勅　一切死活灭道　气精増大　万鬼创咒　急急如律令！！』
他们重复着粗暴的呼吸，伸出被流血染成鲜红的双手，紧握着“镜子”碎片开始召唤“影从”。随即溢出的，是大量的“式”。
身为“影法师”，凭借咒力加持下一次性放出“式”的数量并不寻常。
话虽如此，以除了最精锐数人以外的所有“影法师”为诱饵，隐形全开才得以接近到祠堂前五十米左右的位置，但被发现后仅几分钟，被击败的“式”其数量已经超过了三百多个。
从“式”即将消失前就开始大量补充的手段确实非常出色，但是，就算是削减生命重新召唤的二百多个“式”也……
「不够哦！」
「想凭借数量来挑战吾辈，简直万分可笑！！」
被二百个卿从正面击溃。用搓了红刃的小太刀与缠绕风刃的小太刀，一刀就将“式”切为两断，炸裂的大地和十二根无拘无束飞来飞去的闪耀苦无又在黑夜中了断了“式”。
为了推翻这个劣势，影法师那边再次响起了新的咒文。
『以此术传唤云海。此云海为恶鬼怨灵之邪气。祸云啊，污秽的八重云啊！把活人的生命污染吧！』
这是“云影”的术式，能让接触者遭受病魔侵袭的剧毒云雾之术。
溢出的毒烟瞬间笼罩了周围一带——在此之前，
「深淵流」
「風遁術」
「八重」
「——深淵之魔風！！」
八个分身同时毫无意义地双手结印，并毫无意义地吹出吐息。风属性的魔法瞬间产生出暴风，病魔之云立刻被吹散了。
分身乘着这股风迅速接近，就这样一脚踹飞了“云影”。
与此同时，又有五个分身以流畅到恶心的月球漫步动作高速后退。
「吾辈说过，休想骗过这双眼睛的吧」
就连继续向前推进的精锐部下都是作为诱饵。只为一人，突破了卿之防卫线的“影法师”头目——“真影”，分身们从左右两侧踏着月球步追了过去。
这些分身同样是诱饵，真正的卿正在以荒鹰猎袭之姿从头顶上袭来。
『式神招来——“飞僵”』
与平静的声音相反，招致的结果却很厉害。
就在飞来的卿的头上又有什么新的东西飞来了。同样是头戴五芒星蒙面身着黑衣，但却不是“影法师”。卿的直觉如此警告着。
瞬息间，卿维持着荒鹰猎袭之姿，就这么再分裂出一个分身前去迎击之时……
「纳尼！？」
空中突然倾泻了无数的压力之柱。打向了地面上正在晋升走着月球步的分身们。伴随着冲击，三个分身带着惊愕消失了。
就算是卿这下也不得不解除了荒鹰之姿。卿之本体在空中以尘埃为立足点一个空翻，为斩裂眼前新来的敌人而拔出了双小太刀放出二连击。但，
「哦哦哦哦！？」
再次吃了一惊。原本以非人般神速放出的二连剑击，竟然被对方以徒手拍打剑腹的手段给打开了。
并且，对方还顺势打出一下肘击。
幸好卿一瞬间用膝盖顶了回去，但是接触瞬间传来的冲击感超出了卿的想象，这让卿睁大了眼睛，不得不再次脚踏浮尘凌空蹈虚调整姿势。
对方这明显不是人类的所能做到的，完美到没有一丝死角。
不过，对手也做出了同样的应对。在空中翻转后停下，就这么接着打出了一套行云流水般的连续技。
「飞行的能力与达人级的武术！以及，这不同寻常的臂力！」
「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已死之人』
「「「！？　嘎啊啊啊啊说话了啊啊啊啊啊啊！？」」」
即使在大喊的时候，卿之分身依旧在分裂袭击着“真影”，而本体则与眼前这个飞行自如的武术高手展开了超高速空中武斗。
说得直白些，就纯粹武术一道而言，卿已经败了。
对方仿佛把几百年的时间都花在了武术磨炼上了一样，每一击都传来了厚重的压力。
这也是难怪。因为对方的正体是，
——妖魔　飞僵
高位的僵尸，也就是Jiang Shi。
僵尸实际上有一到八个阶级。经典故事中常见的大多是第一到三阶吧。（十字：这里僵尸的分类是参照了清代袁枚创作短篇小说集《子不语》）
获得了法力和飞行自如的能力，同时也完全恢复了生前智力的第五阶僵尸，那就是飞僵。
他原本是“真影”的祖先，是这个家系的守护者中的一人。经过数百年的持续磨练，甚至取得了强大的法力，现在其存在就如阳晴所说的“前鬼”。
规格差别显而易，它是至今为止卿遇到过的敌人中最优秀的纯粹武夫，这份神技甚至凌驾在了卿的攻击之上，已经算是勉强的阻止了卿的脚步。
并且，“真影”为了甩开紧追不放的分身又召出了新的对手。
『式神招来——“罗刹鸟”』
「呶！？」
“真影”投掷出一张黑底白字的灵符，灵符旋转着召唤出了新的妖魔。
日名“LaSetsuChou（らせつちょう）”。外观上，就像灰色身体上长着钩子般的喙以及白色爪子的鹤一样。是以墓地漂浮的阴气堆积而成的妖怪，在传说中会夺走人的眼球。
或许是因为这一传说的缘故吧，罗刹鸟将视线对准分身中的一个张开嘴，发出了奇怪的叫声，分身的视野就被一片黑暗封住了。
看样子是有夺走对方视力的能力。
那么就在让侧面与后面的分身继续前进就行。
『式神招来——封豨、蜮、相柳』
三枚黑色灵符散落在半空中的同时，立刻就出现了三体妖魔，阻止了分身们的脚步。
「噢噢噢噢！！」
「好大啊！太硬了！普通的斩击起不了作用啊！」
——妖魔　封豨（十字：好家伙，我第一次见这玩意儿还是在《幽城幻剑录》里）
巨大野猪的身姿。拥有怪力，普通的刀刃根本无法伤它皮毛。分身中的一个试着去斩击，不但没有切开，反被它以惊人的突进力撞飞了。
「哼，天真——哇啊啊啊啊！？」
——妖魔　蜮
像是在三条腿的水鳖上长出了翅膀的甲虫形化生。又名“水弩”，通过射出含在口中的沙子，给击中对象植入造成发热、头痛等会最终导致死亡的病魔。
一发像散弹一样扩散的沙子掠过了紧急回避的分身，仅是如此意识便开始模糊起来。瞬间产生出新的分身，让患病的分身消散就没问题了，可连续发射的病魔之砂却形成了弹幕，导致分身无法接近妖魔。
「可恶啊！　反对破坏自然环境！！！」
「那么多的脑袋，就不会打结么！！」
——妖魔　相柳
拥有九个人头的大蛇化身。令人讨厌地嘲笑的表情与它那丑恶的脸很是相衬啊，从它的身上会喷出有剧毒的液体，凡是被触碰到的树海草木瞬间就会污染腐朽。
就这样，将背后的和侧面追来的分身阻挡后，“真影”再次召唤，
『哈啊、哈啊，式神招来！　——“鬼打墙”！！』
別名为模壁鬼。这是用土墙围住四面八方让人无法动弹的妖魔。这时候把拥有妨碍人类通行道路特性的妖魔来作为防壁使用正好。。
大约高三十米。
卿之分身将就近的树木砍倒，使坚硬的熔岩质大地隆起，挖掘出了隧道般不会被阻挡的道路。
然而，没有用。
『玉帝有勅　神硯四方　金木水火土　雷風雷電神勅』
因为咒术的过度使用，反冲效果来了。咳嗽的同时开始吐血。身体内侧也疼得厉害。这就是同时让数头大妖魔显现战斗的代价吧。
但是，脚步不能因此而停下来。
即使因为“龙”的思念，导致目的和手段都发生了逆转，那也只是作为“觉悟”的源头被偷换了而已。其份量、坚固程度毫不为动摇。
（不能进祠堂里也没事。只要走到入口的几米前，诅咒就会送达！只要能够走到那里，就算这个身体粉身碎骨也无妨！！！）（音符：菠萝菠萝哒！）
巨大而迫切的爱国心，推动了疯狂的进攻。
就连为什么会知道诅咒产生效果所需的效果范围，这种不自然的地方也注意不到了。
（一切为了祖国！！）
只是笔直地前进。
——离祠堂还有二十米。
「真是了不起！但是，从这里开始就禁止通行了！」
临时隧道的左右的横壁炸飞了，在前进的道路上卿之雪崩涌了过来。
真是的，和最无法理解的存在对上了。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苦笑般的情绪涌上心头，但与之相反相反，在蒙面的背后却浮现出无畏的笑容。
『軽磨霹靂電光転　急急如律令！！』
「「「嗯嗯嗯！！？」」」
雷光把视觉染成白色。一拍之后，像是撕裂鼓膜的轰鸣声爆发出来，前进道路上的隧道全部被轰飞了。
“真影”的王牌——雷电召唤的秘术。
乾坤一掷。只要争取很短的时间就行了，身体也已经迎来极限了。
意识即将消失。视野开始模糊。手脚早已失去了力量。
但是，离目标还剩下十米。
尘土飞扬，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视野已经完全丧失，但即使如此，也只差一点了。还有最后几米。
只要做到这一点，剩下的就可以交给它了。
真影作战前吞下的是珍藏的咒物。而且上面还有层层重叠的法术加持。即使藤原家的公主想要使用净化之术，也无法立刻将其驱除。
只需几秒钟，就可以从外面污秽祠堂。这样的话，“龙”的复活也就完成了。
“真影”嘴角露出胜利的笑容——
『我们赢了——』
「不，是我们赢了。」
从腹部传来轻微的触感。『啊？』地视线向下望去，不知何时，有个卿之分身正混在粉尘之中，以四肢着地爬行之姿靠了过来递出了一刀后迅速用手插了进去。
「有些疼吧？　是有经验者说的，应该不会错的。」（十字：这里是阿一当时被艾希特·月袭击的时候插了一手）
怎么会，来不及思考为何卿的一只手会插入自己体内。腹部传来了异物侵入的感觉，一拍后伴随而来的还有剧痛感，意识就快要飞走，思绪也已宕机，整个人变得恍惚起来。
身体完全无法动弹，连声音都痛到发不出来。
「给我忍下来吧。纵使有着如此的气概，但被利用完后就遭到舍弃，更何况那还不是你本来的愿望。」
『唧咕，叽咿咿咿，你、你啊——』
身体已经擅自垮下来。现在能做到的只有瞪着对方。
但是，从那份视线中理解了。自己究竟是没有能够做到什么。
卿的手拔了出来。在那满是鲜血的手中，握着一只看起来像是小尖牙般的东西。此物正噼啪噼啪如脉搏般冒着瘴气，是“真影”所吞下的咒物。
「阿拉克涅医生！　过来，请吧！！」
「咿~咿～～！！」
飞速奔来的阿拉克涅先生，对已经倒下的“真影”的腹部开始照射再生魔法。
「吾之姬君哟！恢复的如何了？」
「‍已经没问题了」
周遭的粉尘被暴风吹走了。这是绯月随手扬起的风。
夜空晴朗，并且，这地方的视野也变得极佳了，此时，阳晴走了过来。
「——神火清明　神水清明　神風清明」
口中念诵着神道系的驱邪言灵，一只手结成刀印。接着，从怀中取出数枚符咒将牙状的咒文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原本撒发着强烈邪气让人感到窒息的咒物，终于老实了下来。即使一时半刻无法净化，但也能逐渐降低诅咒的威力，最终便可将其封印。
「接下来」
腹部的剧痛逐渐平息下来，但是，早已抵达极限的身体依旧无法动弹，看着发出咬牙切齿声音的“真影”，卿开始发出通告。
『就在刚才，最后的“影法师”以及被无力化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竟然会从对方口中说出了自己母语，“真影”吃惊地抽搐了一下。毕竟一般人都不知道“语言理解”这种奇幻般的力量，突然有人跨跃了语言的壁垒，吃惊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十字：我对各种神奇的力量都不羡慕，唯独这个“语言理解”，我是从正传第一卷羡慕到现在了啊！！）
话虽如此，这种惊讶也只是很短的一瞬间。马上再次开始发出感到憎恶的气息，脸似乎稍微移动了一下。大概是隔着蒙面正在确认现状吧。
在其视野中，映照出祠堂周围本不该存在于此的敌方战力。不知为何，出现在这里的英国和梵蒂冈人员，不知道从哪来的什么cosplay集团。当然，还是大量的分身。
反倒是阴阳师们包括阳晴在内也只有区区十几个人，
「在稍远的地方，也确保了你的同伴。死掉的人很少」
也就是这样的。
事实上，在用土隐术制作的笼子里，使用了驱魔人的结界和哈乌利亚特制麻痹毒之艾蜜莉改造版，这下别说动弹了，连思考都变得浑浊不清了。
召唤出来的妖魔也已经被全部遣还了。只有飞僵是从实际的遗体上用法术制造出来的特殊存在，所以只有它是受到了拘束。
不管怎么说，很明显已经没有胜算了。
所以
「已经“将军”了」
这就是严酷的事实。
但是……
『还没有结束』
声音中充满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怨恨。
『一切都是为了“龙”』
肉体还在。生命也在。那就不能停下。更不能放弃。
与其说是执着，不如说是处于疯狂境界的气势迸发出来。
所以，卿说出了真相。为了让“影法师”知晓这次事件的核心。
『听着，大国之影哟。汝等想要复活的“龙”，可不是能掌握于人手中那样可爱的存在。』
『闭嘴。你知道什——』
『所谓的“龙”，就是这个名为日本的国家。是身躯覆盖整个日本列岛的巨大妖魔。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
这个真相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刺穿了他们这种爱国心团块之要害的言灵一般。
『一旦“龙”复活，别说是得到日本这个灵地了。搞不好就是整个世界的灭亡危机。当然，汝所热爱的祖国也不能例外』
他们这是在为了祖国的毁灭，赌上自己性命的全力以赴。
言外之意，确实传达到了吧。因为通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即使是在很远的地方被拘束的“影法师”术士们应该也都听到了。
做到最后，会发生什么。到时候又会有怎样的反应……
『那样又如何』
之前沉默着的“真影”嘴里漏出了嘲讽的笑声。
『我说了一切都是为了“龙”！　为了复活“龙”才有祖国在。才有我等在！　这才是为了祖国的利益！』
“真影”疯狂的高呼着、嗤笑着。通信机的对面同样传来疯狂的嗤笑声。
卿叹了口气，对同伴们转过身来，耸了耸肩。
「完全支离破碎了。可以确定了呢」
「果然是被“龙”的思念影响了呢？」
「不过，陛下不是说最多只能干涉无意识这种程度么？」（十字：没办法，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啊，笑什么笑，你也是龙！）
「效果已经增强了，可以这么说么？」
拉娜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凡妮莎的疑问以及克劳蒂亚的推论都离事实真相相距不远了。
「嘛，在封印之地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暴乱的话，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才对哟」
如果事实真有绯月说的那么乐观就好了……
可，就算这起事件已经是了结了，而然本能的警钟依旧在鸣响不停，卿丝毫没有放松的心情，反而皱起了眉头。
陽晴说着「不管怎么说」，为了真正意义上结束战斗而走上前来。
在穿过大晴和老爷子时，用视线示意了双方，他们立刻会意地点了点头，对正在看守俘虏的一族人传达了通信。
一拍之后，阳晴双手合十，深深吸了口气。
「如医善方便  为治狂子故  癫狂荒乱  作大正念  妙法莲华经  心遂醒悟  是人意清净——」
那是日莲宗系的祈念文的咏唱，能让陷入疯狂的人恢复理智。
以阳晴为中心，阴阳师们一齐咏唱出了光之粒子，落在了“影法师”上。
然后，从原本散发着如此愤怒和憎恶气息的“真影”身上，渐渐地渗出了感到困惑的氛围。
就这样，
「——开佛知见　使得清浄　出现于世」
随着每次反复的祈念咏唱，“真影”的困惑感都会有所增强，不久后就像是要甩开什么似的剧烈地摇着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颤抖着的声音微微响起。
『恢复理智了吗？』
卿蹲下身子询问道。“真影”则就那么低头不语。
此时的心情，不用想都知道一定十分混乱吧。又或者说是充满了焦躁感。
恐怕，关于“龙”的话题还没有相信吧。日本本身将会化为妖魔这种事一般来说都不会那么容易相信吧。
比起这种玩笑般的话，如同爱国心团块般的“影法师”此刻更担心另一件事。那便是“竟然会被无力化后俘虏了”这一现状，“怎么会这样”的感情占据了内心大半的思考空间。
执着于策士的计策。进行“龙”的复活计划，结果却反被“龙”所操纵，这对使役妖魔的术士之矜持而言是莫大的伤害吧。
毫无疑问，很失态。真是大失态了。
『……让我自杀吧』
像是挤出的声音一般。这是绝对的恳求。
阿拉克涅医生随手打入的麻痹毒药，虽然能让人保持开口说话的力气，但咬舌自尽是绝对做不到的。
当真是已经到了万策皆尽的地步了，“影法师”迎来了最糟糕的事态发展。
事到如今就算自杀也无法完美处理掉自己的遗体了，无论如何都会给祖国带来不利的局面吧。
那至少就用自己的尸体让日方负起责任来，成为一张外交手牌也好。说实在的，这个想法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天真了。
但是，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毕竟，对自己犯下如此大失态的惩罚，除了以死道歉之外，也想不到别的什么方式了。
『你觉得这会得到认可么？　以你的死为导火索，再次触发什么计策手段来？』
对于卿的指摘，“真影”的喉咙发出自“咕”的自嘲声。（十字：连起来就是 咕 杀了我吧！）
『……直觉真好呢』
看来，还真就有什么最终手段存在。与表面绝望的态度相反，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放弃反击，这对缺乏实战经验的大晴、老爷子以及其他阴阳师们背脊发凉，不由地咽了口吐沫。
『别太得意。这只是退路被阻断是的计策。退避通路上可还藏着咒物呢。』
那是将罪人以血肉之身塞进壶中，即使死后依旧遭到囚禁，将这份怨念转化而成的咒术。
一旦壶被破坏，像烟雾般的强大诅咒在瞬间就会扩散开，将死者的怨恨埋藏进接触者的意识中而陷入昏迷状态。当然，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就会因失去生气而死亡。
「多么具有攻击性的撤退啊。这点子不错——」
「拉娜因菲莉娜，稍微安静些」
「……是」
来自老公意外的提醒。拉娜桑，有些垂头丧气。兔耳也萎了下来。大晴见到这一幕，顿时眼睛发亮「……为啥就不是马耳呢」地低语着。老爷子向他投以蔑视的目光。陽晴则为父亲感到羞愧。（音符：大晴喜赌马，我喜皮皮船。）
『我，和部下数人的性命都与此咒物绑定。一旦我们之中有谁身死，壶就会自爆。到那时，诅咒就会散播进这片土地。但，如果你们认可让我们自杀的话，我就会解除这个咒术。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的尸体消失的无影无踪就最好了……』
『厚颜无耻也要有个限度哦』
『确实如此』
“真影”苦笑了一声，然后再次陷入沉默。活着，再次回到祖国这种事根本没有想过了。就这点来说，对于犯下禁忌的“影法师”而言，大概是比死还痛苦的事吧。
“真影”早已完全失去了霸气，离着较远的其他“影法师”们一定也处于相同的状态。
早些的时候，伯纳德、阿齐兹和卡姆他们都是一脸笑容，开始彼此分享与庆祝着胜利的喜悦，但……
被评价为灵魂中八成都是玩笑的深渊卿，现在，却是一脸严肃地用通信机呼叫着服部。
『服部半蔵殿』（十字：出现了！官方吐槽！！）
『是幸太郎啊。才不是什么忍者哦。还有，现在是强袭1』
『抱歉，强袭1，刚才的话？』
『当然，听到了。赶紧找个村民问出壶之所在。注意警戒伏兵，然后派阴阳师去解决。』
原本想听听作为一个国家方面的人，对于“影法师”待遇的意见，结果却爽快地给出了舍弃的提案。原来如此，非常合理。（十字：毕竟让他们活着对谁都是烫手山芋。）
「嘛，也只能这样啊」
「阿比斯盖特？　从刚才开始你在纠结什么？有什么麻烦的么？」
拉娜以担心的眼神望向了卿。
卿回望向拉娜，又看了看周围，远处已经开始蔓延其胜利的氛围了，
「不，只是想得太多了吧」
露出苦笑，摇了摇头。
真是漫长的夜晚，还有两小时东方就要发白了。之后，只要把“影法师”变成村民或正义使者问出相关情报，这次的树海防卫战就完全胜利了。
卿吐出一口气，看着那些迫不及待的协力者们，开始做最后的胜利宣言，
「诸君！　干得非常漂亮！　这次树海防卫战，是吾辈的胜——」
『嗯！？　遠藤桑！？　影法师做了什么！？』
服部充满焦躁的声音唐突地响了起来。
「强袭１？　发生什么了？」
『还问怎么了！ 突然出现了烟雾！碰过的队员都倒下了！　嗯？　先等下，刚才，接到了神盾队的报告……壶！？　发现壶了！？　被黑色小蛇打破了！？　欸呀，快速退避！　千万不要接触烟雾！』
就算隔着通信机，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公开频道通信中，决斗、迅雷、风暴小队都发来了同样的报告。
卿他们的视线一齐投向了“真影”。
『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发动？』
『？你在说什么？』
『之前说的那个壶，被蛇形妖魔给破坏了，诅咒已经发动了哦』
『哈？　这不可能。是想诈我么？　不想做交易了么？』
就卿看来，“真影”确实是陷入一脸懵逼了。
「遠藤大人。那些无论如何都要净化。不过那里离祠堂很远，还不需要着急，但也不能置之不理。而且……」
「而且？」
「我有不好的预感。恐怕，是和远藤大人一样的预感……」
看来阳晴的内心也感到了一阵骚动。
不管怎样，现在最能采取最有效对策的是阴阳师。只好让服部报告烟雾所出现的位置，再把阳晴他们高速运往现场净化。
就在想要发出这样的指示的那一瞬间。
“咚”地像是腹部被重击一般闷爆声响了起来。
「怎么了！？」
卿在把握住状况之前就从地面上跳起了。虽说动静不是很大，但大地确实发出鸣响并晃动着。这是与地震截然不同的，然人感到恶心的晃动。
「哦呀？　这可真是，非常强烈的瘴气呐」
一个人泰然自若的绯月，像是突然注意到什么似地将视线投向周围。
不知不觉中，如同浓郁黑烟般的瘴气已经污染了周围大气。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地上，就仿佛是从温泉池子里各处冒出的热气一样，喷发着黑漆漆的瘴气。
『遠藤桑！　祠堂的防卫怎样了！？』
「没有问题。——艾蜜莉？」
『诶，浩介。这边可什么都没发生哦？』
『那么，为什么富士山会在喷发啊！？』
「你说什么！？」
接到这样的报告，就算是卿也一时慌了神。急忙跃上树梢，向树海上空飞去。
接着，他目击到了。
虽说是在喷发，却并没飞出火山弹或涌出熔岩。
但是，它却以喷发般的气势狂吐黑烟。和至今为止慢慢悠悠的感觉已经完全无法相比了。
不仅如此，喷出黑烟已经遮蔽了附近的天空。
眨眼之间月光已被遮住，散发出灾祸气息的暗云涂满了夜空。
富士山一带的空气，质明显的改变了。
那是停滞的、沉闷的、令人作呕的、难以名状的空气。
虽然大家几乎已经习惯了的污秽空气，但现在简直就是诅咒实体化了一般。受污染的规模、浓度、压力都已经超乎寻常了。
「难道是……“龙”么。已经，复苏到可以直接干涉现世的程度了吗！？」
如果，壶的破坏是“龙”亲手造成的呢？
哪怕最后的祠堂没被破坏，可只是这里的咒术大战以及作为临终手段的壶中诅咒加起来已经充分引发觉醒的话呢？
一股恶寒直窜背脊。
就像是为了让这种恐惧的感觉继续下去一般。
「——喝啊！？」
声音消失了。就是给人这么一种错觉的咆哮声。这并非是通过物理方式在空气中传播的声音。这声咆哮是直接打入任何活着生物灵魂或是精神的超常规手段。
差一点，意识就要飞走了。
在树海中，似乎也确实有数人倒下了。就是如此强大的精神冲击。
这一下大概响彻了全关东地区吧。或许，已经响彻整个日本全境了吧。如此一来，再去对媒体施压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雨开始落下，風开始吹起。无边无际的天空一片漆黑。无数的闪电划过时就如龟裂纹一般。大岳丸的暗云招来与之相比简直如同儿戏。
然后，在富士山上空与乌云的夹缝里，看到了什么蠢蠢欲动的巨大东西。
那外形如压缩了的影子一般无法判断清楚，只知道它是又长又大。压倒性的气息，现在这个瞬间依然还在增大着。
「提奥殿……如果要真的是的话就太好了」
在混杂着自己愿望的碎碎念中，抽搐的脸颊上浮现出一丝笑容。冷汗却还是如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复活……看着不像啊。难道是放出了自己的分御魂么？」
既然如此，也可以反过来说，哪怕只是劣化版的“龙之影”，都能让日本全境发生这样天崩地裂的异变。
并且，“龙之影”所制造的暴虐，似乎明确地转向了卿等人。
通过地上的分身，传来了拉娜的紧迫声音。
『阿比斯盖特！　不妙了哦，瘴气开始汇聚起来组成什么形状了！』
透过分身，卿看到了那个景象。
就像是在回应咆哮一样，瘴气聚成了形状。即使无法与从天而降的那股可怕压迫力相比，却也足以媲美绯月以及大岳丸了，不，在此之上更有如大瀑布急流般的气息正在被那个存在释放出来。
在祠堂的北面，巨大的身躯终于出现了。
实体依旧无法判别。就像是活动的影子一般，这才叫真正的影法师吧。
但是，外形是拥有八个头的龙这点还是能知道的。
在祠堂的南面也出现了巨大的蜷曲着的蛇。同样也是呈现出阴影般的姿态，不过依稀可以看出头部长出了角。在那个影子构筑的脑袋上，像红宝石一样发出红黑色光芒的眼睛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恐惧。
并且，在祠堂东西两侧，也诞生出了数量众多的大小不一的“影之蛇”。
「难道说，是再现了日本的龙蛇系传说么？」
阳晴用颤抖的声音把直觉语言化了。浮现在脑海中的传说之名——八岐大蛇和夜刀神，以及其他传说中的龙与大蛇的名字，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绝望。
『太扯了……真的么，“龙”是……这种东西么，我们要复活的是这种东西么！』
“真影”发出了吐血般悔恨的怒吼声。
作为术士，作为一个人，理解了吧，确信了吧。
看着天上蠢蠢欲动的“龙之影”和为数众多的“蛇龙传承之影”，终于明白了，“龙”，是绝对不能让其苏醒的生命宿敌般的存在。
「哼，看来真正的死斗是从现在才开始啊——南雲，快点来啊，说真的呢」
最后基本快要恢复正常的卿，鼓起精神大喊道，
「快给我想起应该守护的存在来！！」
卿之分身们也异口同声迸发出雷鸣般的呵斥声。
这是为了将谁都会感受到的、出自本能的、明确的恐怖与绝望，给统统吹飞。
以坚定的绝不退缩的霸气，暂时抵消了“龙之影”所释放的压力，重新点燃了同伴们因恐惧、绝望而冰冷凝固的灵魂。
「将战斗力向祠堂周围集中！稳住四方！把影法师的拘束与麻痹毒解开！！」
得到明确的指示，所有的战斗力都开始行动了。每时每刻“蛇龙传承之影”构筑的包围网都在缩进。现在已经不是在偏远的地方审问俘虏的时候了。
「服部殿！」
『了解了。我们会从外侧进行夹击』
「艾蜜莉！」
『我知道！与魔王大人取得联系！就说情况变了！』
点名必有回应。在战力的配备上，大家就立刻明白自己的工作，瞬间就做好了布阵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出于意料之外获得了自由的“影法师”术士们跟在阴阳师们的后面过来了，向着正目瞪口呆的“真影”方向奔去。
『真影，这是机会。趁现在赶紧撤退吧！』
对于“影从”的呼唤，“真影”本没有任何回答。一副处于自失状态的样子，静静地坐在地上。
这时候，
「神的气息是我的气息，我的气息是神的气息。以此气息吹气的话，污秽是不会存在的。不许剩下！阿那清澄！阿那清澄！」
双手一拍。呼地一声吹气，就有一阵清冽的疾风吹来，将周围一带的瘴气全部吹走了。
在众多的“蛇龙传承之影”中，一些小的存在直接消失了，而强大的存在也因为自身存在发生了动摇而一时停止了行动。
纯净空气回到了战场上，幼小少女的视线转过来捕捉到了“真影”。那过分正直的眼神，不知为她的何喉咙发出了响声。
『请把力量借给我们，道士殿』
大量利用还差点被杀害的一族之公主，正在拜托加害者的首领。
并非用法术束缚，让其听从命令，而是在拜托对方。
对于这个事实，让“真影”的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无法言喻的感情。
如果硬要找一个接近的表达方式的话，大概就是“自己能输给这么小的术士吗？”的扪心自问吧。在作为一个人的器量上有种失败感，像是要将它甩开一样的心情。
『那边的你！　是组织的首领吧！　打起精神来啊！』
是什么时候靠近的呢？其他的“影法师”还来不及阻止，拉娜就抓住了“真影”的胸襟将其拽了起来。
『如果你想逃跑，那就逃跑好了！因为在战场上没有比失去气势的战士更碍事的存在了！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有责任感的话，如果你还有为此赌上性命的觉悟的话，为了你重要的祖国！拿起武器！握紧你的拳头！高声怒吼吧！』
这是和自己老公如出一辙的呵斥。
可以看出“影法师”部下们在等待着该怎么办的指示。
按照既定计划是该撤退了。撤退命令早已发布下来了。虽然自己中间像个傀儡般被操纵了，但最后还能按照计划回去。
再加上，虽然知道“龙”是生命的天敌，但日本本身转变为妖魔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等日本的势力和“龙”双方互相削减之后，再从本部传唤师父级别的最强战斗力来帮战的话，就会如初期计划一般进行了。
这样的思考在一瞬间在脑海中闪过，
『向全体人员通告。有作为罪犯觉悟的人留下一起战斗！有异议的就回去吧！我不会责怪他的』
说着，“真影”就在部下面前明确地打破了一条规矩。
亲自扯下了血色五芒星的蒙面。
那是一个在蒙面的下面是一名有着用饰品打扮过的长长黑发，眼睛特征细长的二十多岁后半的女人。虽然有些过于锐利的目光会给人压迫感，但其容貌依旧是十分美丽的。
『“真影”！？』
『全部责任由我承担！！没时间了！现在就给我做决定！！』
嘶哑的声音，其中取回了应有的霸气。
一旦露出脸的话，那这条道路，既她作为“影法师”的生命就算是已经结束了。见识到她这份觉悟的时候，她的的部下们——
沉默着，抽出了灵符。
然后，“真影”面对着拉娜和阳晴，露出了些许笑容。
「我不会要你们信任我的。但，那个长着角的大蛇就由我们来对付吧」
「呼，那正好。那么，同样危险的那个八个脑袋的，就交给阳晴你们吧？」
「是，拉娜大人。请务必交给我们」
在拉娜的指挥下，阳晴和“真影”的视线，只是相交短暂的一段时间……便各自转身离去。率领着部下们，前往属于自己的战场。
「哼，漂亮的煽动啊。不愧是吾辈的拉娜因菲莉娜啊」
「哼，那是当然的，我的阿比斯盖特」（十字：狗粮管饱……嗝儿！）
就在说完这些的时候，远方再次传来了咆哮声。
阳晴施放的净化效果已经消失了，“蛇龙传承之影”终于开始了行动。
在天空中的“龙之影”也开始将那巨大的身躯下降到乌云之下来了·。
「那么，要上了！」
伴随着卿的声音，众人回以响亮的战吼。
最后的死斗开始了。


◎023深淵卿第三章23 樹海防衛戦⑤ 共迎黎明
「「「「「有请·明王金缚·速速显灵（オン　キリキリ　ウンハッタ）！！　繁琐又繁琐，金刚童子哟。缠绕于其膝，童子，叠，童子！　恳请不动明王显圣灵，恳请明王把这恶魔驱逐出界！！」」」」」
在这树海中正响彻着不动明王金缚咒的咒文。
以老爷子为首的土御门家，几乎所有人都全身全灵的投入到束缚神话怪物之影的工作中了。
头高超过二十公尺，八首八尾。身躯被浓密的瘴气所笼罩着，虽然其大小无法详细判断，但占地大小约十几个平方吧。从影子深处窥探现世的眼睛正如鬼火般闪耀着不详的幽光。
八岐大蛇——传说中它以跨越八个大山峡谷的巨大身躯而自豪，据说它的腹部还经常沾满鲜血。
不过现在归根结底不过是被“龙”部分召唤或再现罢了，所以只是这种不上不下的程度，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正因为如此，才能以八岐大蛇为中心，以阴阳师分散在芒星顶点五处的形式包围起来。
「「「「「——有请·降三世明王·束缚·显圣灵（ウン　アノウヤコクバギャバン　バザラウンハッタ）！！　束缚一切牢不可破之网啊，行者不解，永无挣脱！」」」」」（十字：这里白米原文居然有笔误，把“アノウ”打成了“アナウ”，害我和戴维确认了个半天，艹！）
闪耀着的巨大五芒星吞噬着八岐大蛇。全方位发动着压迫与束缚的封印力量。
与此同时，又有奇妙的咒言响起，并且是不同国家的言语重叠在了一起。
「「「「「臨・兵・闘・者・皆・陣・列・在・前」」」」」（音符：其实这个是误传...）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十字：这个才是《中华道藏》与《《抱朴子》》原文，日本那个其实是误传了的）
同为九字法。与咒言一起使出的，是以刀印在半空中划出四纵五横的线，那是能切断一切的魔，降服驱散的调伏法。
其中一方，是藤原陽晴所率领的藤原一族。
另一方，则是真影率领的“影法师”一派。
像阳光一样的波涛，和像黑夜一样的洪流，各自朝着树海在北方和南方一分为二地放出。
与八岐大蛇一样，“影法师”的对手也是传说中的大蛇——同样是由瘴气浓缩后显现的轮廓模糊样子，只是，诡异地蠕动着的超过二十米的躯体头上长着独角的“夜刀神”，身体的一端开始轰隆隆地崩坏了一样，巨大的身躯正在逐渐缩小。
并且，为了蹂躏这个战场而全方位逼近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蛇龙传承之影”中，体型较小的直接原地暴毙，巨大的也一时停止了动作。
合计总数二百名的大陆道士与远东阴阳师们所放出的退魔之术，确确实实具有与对得起精锐这个称号的威力。
为了阻止八岐大蛇和夜刀神以外的所有蛇龙而奋战的保安局强袭课特殊部队，驱魔师，还有哈乌利亚们，此刻也因“龙的影子”觉醒后一直能感受到的精神深处的恐怖被驱散掉而欢呼起来。
然而……
「来了！！　做好准备——」
那是无法听见的，声音。
而是，灵魂受到了冲击。像是直击心灵深处的咆哮声。是对蝼蚁之辈安敢造次的愤怒……又或者只是感到了焦躁的声音。
八岐大蛇放出了无声且不可见的冲击，仅仅是这一击，就有因此失去了意识的人，也有虽然勉强保持住了意识却跪在地上不断呻吟声的人，就像是被迫停止思考一样，目瞪口呆的人层出不穷。
当然，土御门和影法师展开的“束缚之术”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就连阳晴和真影也地痛苦地按住胸口，不由地踉跄了一下。
仅仅一击。就算说其中包含着诅咒，不过那也只是在咆哮而已。
仅是这样战线就濒临崩溃了。
这就是，神话中的怪物啊。
即使是不及原本千分之一的水平，那也不是区区几百人左右的法术就能对付得了的那么简单的存在。
没有出现死者与陷入疯狂的家伙，已经算是得救了。多亏了有人工神器在守护着魂魄啊。
就在艾蜜莉联系阿一之后，追加送来了“魂壳”、阿拉克涅医师团、弹药和恢复品等支援物资，现在连“影法师”都装备上了，总算是勉强撑了下来。
但是，从深夜开始到现在天即将拂晓，由于一直都在不断战斗的缘故，导致众人都十分疲惫。不光是身体，精神上的疲劳也是相当严重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让人忍不住苦笑起来。
「切。不出所料，果然这么快就复活了啊！」
「该死的！　现在，如果有空中支援，我一定会高兴到摇尾巴了！」
「战车就是步兵女神。懂的都懂吧？」
「这片战场上要哪个都没有啊！！」
伯纳德率领的强袭科的各位都在轻声发着牢骚。像是这样做就能甩掉心中的懦弱一般。
毕竟在枪口的前方，是先前用九字法消失的“蛇龙之影”，不，应该是被特殊弹药打散的敌人，立刻又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复活后涌上来的景象。
从地面喷出的瘴气，给了它们无限再生的能力。当然，八岐大蛇和夜刀神也是一样。
恐怕这是“传说再现的瘴气”吧，也可以说是“龙”的权能之一了。
「行了行了，别老是偷懒了，快点振作起来！起不来的孩子就送到艾蜜莉酱那里，快点复活后再回来吧！」
就在这时。“轰”的一下响起了空气颤抖的声音，有一道光部队人员的头上扫过。
凭借魔力解放后变得像星O光剑一样的两把小太刀，像体操指挥棒一般上下回旋着，以如此流利的动作快速挥舞着的正是拉娜。不仅仅是她。战场上各处都是纵横交错地挥舞着光剑的身姿。
「有时间唠嗑的话就去杀敌啊！」
「这可是BOSS的命令！快打起精神来！」
卡姆和涅雅也在呵斥着。
令人吃惊的是，哈乌利亚一族竟然没有一人脱离战斗。就算吃了八岐大蛇的一发咆哮，也就表现的多少有些害怕而已。他们很快又继续穿梭在枪林弹雨之间，猎杀那些闯入阵地的蛇龙之影了。
顺一提，他们在战斗的同时还用试管型恢复剂砸向受伤的倒地的战斗部队人员，随着试管碎裂恢复剂能发散治疗伤口，而恢复剂已经无效的人则会被小型转送神器转移至祠堂内的救护所，接受艾蜜莉她们的治疗。
现在就算是哈乌利亚一族现在也没有了说着中二台词摆姿势的余裕了，但，取而代之的则是他们展现出的手段与霸气让人瞠目结舌。
「是因为经历过的修罗场不同么？」（十字：说笑呢？好歹人家哈乌利亚一族也是经历过神话决战的啊）
「在困境中保持士气的方式真是异常啊。不管是不是首领做了什么，他们每个人的精神力都是如此强大啊」
「不愧是浩介桑的正妻大人家一族。克莱尔姐看来会很不容易啊」
驱魔师组的温和安娜，以及阿齐兹一边流着大量的汗一边往紧握着神器的手中注入了力量。
先前的战场上，驱魔师们并没有加入战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在阴阳师和影法师以两个神话传说中蛇龙之影作为对手时，而其他“蛇龙传说的影子”所散发的诅咒和毒，或是其他超自然的能力所带来的一切，都将有他们来承担与守护。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克劳蒂亚了。
『主啊，请让我们坚强起来吧！在主的圣洁的堡垒中，呜，请、请守护与救赎虔诚的信徒！！』
驱魔师的圣言持还在持续着。
正是因为如此，这片战场还得以维持。不然的话，一定已经死伤惨重了。
其中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卿并不在这里。
没错，这片战场上没有卿，连一个分身都不在。总数上千的卿，全部的战力都去往了那片遮天蔽日的祸云之上，在那更高处。
在那里，卿正在与“龙之影”大战。雷鸣如连打的太鼓一般响个不停，狂风骤雨正在加剧，大地持续发出着不祥的震动。
随着每时每刻的变强，密集的落雷与豪雨已经让这场风雨接近于大型台风的水准，而地震也正往灾害级别上攀升着。
根据艾蜜莉收集到的情报，这种异常天气与地震已经波及到全日本境内了。更有甚者，东日本气温开始上升，而西日本则气温下降这种明显诡异的事都在发生，甚至日本近海的水位都明显下降了。
各处的媒体都在报道关于这次事件的新闻，各路专家都在狂喊这是天崩地裂的前兆，大骂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发表不明所以内容的政府是废物。
“龙”的威胁是真正意义上破格的。如果不是卿尽全力认真战斗的话，就连战斗的余波都挡不住，那就不是时而落在树海上的雷击和龙卷风、不可视的诅咒还能被克劳蒂亚拼命就能挡下来的那种程度了。
卿没有通信传来。很明确的表示没有做那种事的余裕了。
『大家加油！！三十分钟，再坚持三十分钟！』
艾蜜莉用快哭出来的声音对着通信机大吼着。拼命地为接二连三送来的昏迷者进行治疗。
她嘴里说出的时间，是阿一给出的明确倒计时。
坚持到那时会发生什么自然不会知道，但是在这期间自己必须做什么却很明确。
听到艾蜜莉的声音，
『……真是的。多么讽刺啊』
真影嘴角露出了一丝自嘲的微笑。
原本想让让阴阳师和“龙”战斗，好获让自己获得渔翁之利，现在却因为自己和阴阳师的激烈战斗而疲劳不堪，反被“龙”逼到了绝境。
在视线前方，夜刀神也开始发挥自身的本领了。
群体だ。诡异蠕动的巨大蛇体，其实是无数的小蛇纠缠聚集而成的。
蛇神的群体。这才是夜刀神的真面目。从巨体中分离出来的无数蛇都是夜刀神。
『影徒！！　乱影！！　快用式来对应！！』
『『承知！！』』
通过“镜”增产“式”来应对。这时周围气氛又变了。身体，不，是灵魂感觉到压力。就好像有人被告知，这里并不是人类该存在的好地方，这里是自己的领域——夜刀神的神域。
『不妙。快拉开距离！』
“影法师”的术士们按照真影的命令迅速离开。
但是，还是慢了一步。
这就是蛇神的权能吧。“境界制定与神域形成”——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领域，对范围内的敌对者赋予强烈的衰弱诅咒。
因此，迟逃一步的术士们亲身感受到了这点。十几名同伴啪嗒啪嗒地倒下了，其余的不得不放出仅有的妖魔，好让自己从领域逃出。
然而，就在这时，神又一次出手了。
赤红的蛇眼，扫视了战场。
『快、趴下！！　请·军茶利明王·显圣灵（オン　アミリティ　ウンハッタ）！！　请·守护·破邪·显灵（オン　バザラ　サッタ　ウンジャクッ）！！』
背上的恶寒与本能的警钟都到达了极点，真影像是要喊破喉咙般大叫着。
一瞬间，连续咏唱了恳请军茶利明王的延命招魂与消灭怪异的真言。
真影选择一时让灵魂脱离肉体并切断两者间的连接，与此同时消灭对自身影响的怪异，这个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夜刀神原本最有名的权能——但凡见此身姿者，其人与其家属皆灭亡的诅咒。
仅是存在就把生者于其家属都毁灭的这份不合理，正是其作为神存在的证明。（十字：人类的善恶观对神明自身毫无意义，强大的高位存在对于弱小的下位来说就是神）
一瞬升天了的“影法师”就有几十人，幸亏及时用真言切断了他们的灵魂与别人间的联系，勉强赶在诅咒扩散招致全灭之前平息了下来。
但也，到此为止了。
不可目视。无法接近。
虽说这两者都可以用法术缓解，但终究是杯水车薪。这样下去，只能被无限溢出的夜刀神所吞没，被不断扩大的神之领域吸收而迎接终结。
就这样还是离本体相距甚远的存在，这真绝望的让人想哭。
『真影！　这样下去不行啊！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 快用“那个”吧！！』
在任务之外，把自己当成“姐姐大人”来仰慕的妹妹般的部下——“影戏”正在大喊。其他的部下们，以及被解放的飞僵，像是守护着真影一样，阻挡在了夜刀神的集群面前。
『但是，凭我……』
『现在的真影没问题的！一定会得到回应的』
『影戏说得对。虽然我来说不合适，但现在是为了保护而战的。那样的话！』
『即使舍弃了迄今为止的人生，但现在是为了祖国和……他们而战的你，那个存在一定不会对你见死不救的』
除了影戏之外，大刀影，云影，再到影徒都一一开口。
那是真影她的家族所供奉的存在，只是，因为影法师这种躲在幕后生活方式，是绝对无法得到其认可与帮助的。过去只有一次，那是被称为神童的小时候的真影成功行驶过的秘仪。
对此心中满怀歉意。但，现在已经不是顾及面子的时候了。
『抱歉！现在帮我争取时间吧！』
『『『『了解！！』』』』
面对近在咫尺的邪神，真影离开还不犹豫点头的部下们，迅速后撤。
那一刻，可能是真影在精神上完全集中的缘故吧，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存在。
“咚”地一下有什么撞在了自己背上——不，是撞在了屁股附近。转过身一看，撞到自己的竟然是阳晴。
乌帽子已经丢了，纯白的狩衣也弄脏了，脸颊和手上更全是擦伤。
看样子，她也是在激战中撤了过来。彼此一瞬间都愣了一下，随即都不由地为自己的后撤而露出苦笑，不过，下个瞬间又各自面朝敌人了。
接着——
时间稍微往回退一些。
就在八岐大蛇一声咆哮，使战线崩溃之后。
「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哟」
八岐大蛇的八个脑袋，如子弹般伸展袭来。并且全是对着阳晴。从对峙之初，八岐大蛇就有意针对阳晴，这并不是错觉。
理由只有一个吧。要求献祭童女的龙蛇传承本来就很多。在这战场上竟然有如此充满气力的美丽童女存在，就如传说中被献祭的奇稲田姫姐妹一样，一定会是非常美味的夜宵。（十字：不管什么蛇还是龙，喜欢吃萝莉的一定得死！剑术已成君把去，有蛟龙处斩蛟龙！）
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有利于防守了。原本想要防御八岐大蛇的八个脑袋的袭击会有些困难，但现在既然都集中攻击一处，那反而就好防守了。
于是，前鬼——夜夜之绯月一步上前来，毫不犹豫全力迎击。莫大的妖气裹挟双手形成了绯红色的拳影，随着她的拳击同样如子弹般乱射飞出。
啪啪啪啪……刹那间，四周的空气都被撕裂出白色的虚痕。超音速的拳打狂潮与八个交替射出龙首正面击打在一起。
每次都是相击一拍之后才会有爆炸声传来。冲击与暴风在周遭肆虐着。战场周围树海的地面已经化为了被犁翻过的耕地。
只不过，令人惊愕的是，在经历了那样攻城锤连击般的乱打之后，八岐大蛇竟然没有被击飞。
依旧能跑能跳，八个脑袋都还健在。
然后，其中一个脑袋抬了起来做镰刀状，从上往下瞪着绯月。
大蛇穿造出了旋涡状的水来。那绝非是干净清澈的水。瞟一眼都知道那浊水中带着灾祸的气息。
接着将那水如同镭射般激射而出。
洪水的化身，司掌水之龙神，由此传说的八岐大蛇，放出了参入能够如猛毒般侵蚀一切生灵的的诅咒之水。
「库呜呜呜呜呜呜呜！！」
绯月双臂交叉，凭借绯色妖气创造出同样作交叉双臂状的鬼之手腕，化为盾牌挡在了面前。
这时，充满咒毒的急流正中其上。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绯拥有如此压倒性的臂力月的双脚，却还是一点点陷入了大地。（十字：所以说，天下龙蛇唯恐剑仙或金翅大鹏，鬼是不行的）
「不愧是神话中的龙神啊」
绯月啊哈一声露出无畏的笑容，抬起一只脚重重踩下。如打桩一般在坚硬的地面上踏出一个凹坑，并硬扛下水炮的冲击。由于放开的双手还击，那理所当然地会被剩下的七个脑袋连续击打。
然而，这个诅咒，神话级的剧毒，开始侵蚀绯月了。
原本鲜艳的绯色妖气，逐渐染黑，变成毛骨悚然的颜色。绯月白色的肌肤、头发从末端开始逐渐坏死，发生了龟裂现象。
「鬼呢，才不会背弃约定呢」
不让藤原阳晴被碰到一根手指的。与自己认同的少女所许下的约定，将赌上自己存在来坚守。
即使被诅咒侵蚀也绝不退缩一步，绯月此刻拼死化身为了最强之盾。
这为阴阳师们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来重新调整架势。
「「「「「有请·迦楼罗·显圣灵！！」」」」」（十字：迦楼罗基本等同于金翅大鹏鸟）
以大晴为首，藤原一族拼尽全力念出真言。此乃，消除一切毒害的迦楼罗天真言。原本来说，迦楼羅天是专吃恶龙毒蛇庇护世人的存在。这是对付八岐大蛇之咒毒最有效的真言了。
「「「「「有请·孔雀大明王·显圣灵！！」」」」」
接着，能消除净化一切蛇毒孔雀大明王真言，则是由老爷子为首的土御门一族咏唱的。
就算阴阳师一族竭尽全力解毒·除咒了，绯月却依旧在被缓慢侵蚀着。这种咒毒无法完全消除，也正是八岐大蛇的可怕之处。
所以，这时候就有阳晴来追加真言了。
「皈依 我佛 水天 显灵（ナウマク　サンマンダ　ボダナン　バルナヤ　ソワカ）！！」（十字：水天佛，为密教十二天之一，护世八方天之一。即西方的守护神。）
这是向水天恳求帮助的真言，用于驱除包含的诅咒水气。咒毒本身减弱了，水炮攻击也被减弱了。
绯月没有错过这个间隙。
「起——开！！」
随着呼声从咬紧的牙关中漏出，绯月爆发出强烈的气势。舍弃了优雅，狂暴地增加着力量。
头上的角像燃烧了一般放出光芒。妖气也跟着爆发性增大，在空中交叉防御的妖气所化的双臂也扩大了。
绯月拉开的双脚如铁锚般钉在大地上。左腕全力防御着激流，将上身扭转到极限，右臂像是开弓一样收向后方。当然，妖气化形的手臂也摆出同样的架势……
「不想死的都趴下啊啊啊啊啊！！」
这是对陽晴他们的警告。阴阳师们哇地一声全部趴在地上，酒呑童子全力全开的一击打了出来。
连声音都来不及跟上，緋色的巨大之拳就同绯月本人的气质一般笔直前进着。
这下，总算是击飞了。不，是消灭了。
八岐大蛇的八个脑袋全部一起，像是被暴风吹散了的烟雾一般。
就这样，连被瘴气浓雾所包围的身体部分也开始逐渐粉碎，而笔直往前冲的拳头则像是无法被阻止的暴走超重级货运列车般，在留下可怕的冲击声的同时，将八岐大蛇身后的树海一百多米内的一切都消灭了。
一拳就能改变周围景色的破坏力。目睹了这一击的人，无一不是不寒而栗的。
话虽如此，
「真是没完没了呐」
在伸出右拳保持残心状态下，绯月露出了苦笑。
正如之前所说，“影”终究只是“影”，所以在眨眼之间，瘴气就再次汇聚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身躯。
接着，下一瞬间，咆哮再次袭来。只是，这次能让人明显感到声音中带着愤怒。
为了阻止混有诅咒的魂之咆哮再次席卷战场，阳晴已经是凭直觉就发动了切断之九字法。但……
「糟了，结界——」
「快躲开」
「来不及了——」
八首八尾的威胁显露了出来。
首先，暴怒的八岐大蛇用长长的八条尾巴胡乱拍打着大地。大地立刻剧烈地震动起来，同时还掀起了波浪。恐怕这也是权能之一。
从八岐大蛇的角度来看，从西南到东南——既是说，其他的战场和阳晴他们的藤原一族，以及老爷子等一部分土御门，因为有绯月以瞬间踩在大地上引发剧烈地震的招数抵消掉了，所以没有受到影响，但除此之外的战区——展开包围网的其他土御门术士们就无法应对了。
一大半的人跌倒了，还有一部分隆起的地面顶到了空中。接着，就在众人无法应对的那一刹那，可怕地抓住时机的第二波袭来了。
八岐大蛇展开了瘴气凝聚而成的八个脑袋与八条尾巴，如陀螺一般高速旋转起来，脑袋前端的上下颚也打开了。
「緋月！！」
「承知！」
妖气凝结的巨大拳头如加特林一般扫射。陽晴他们则咏唱「有请 大日如来！！」恳请大日如来加护的真言来支援。
「转移到祠堂去吧！！」
只有几人对老爷子的高喊声做出了回应。靠着緋月的乱打与陽晴他们展开的结界，总算是避免了一瞬间全灭的结局，但仍有少数的土御门被怪物吞噬了。
不幸中的万幸，毕竟只是“影”。一瞬间，因为同伴被活生生吃掉而人人脸色惨白，然而通过大蛇的颚门往下咽的时候被吞的人员竟然掉了出来。
影之身无法做到物理层面的吃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安心了。八岐大蛇是绝不会做出无意义的举动的。
「魂、魂魄要消失了？」
恐怖游走在全身。肉体是无法吃掉。那么，就把人的精神，灵魂吃掉吧。当然，被吃的人就会精神死亡。直接变成废人了。
「休想。——魂魄啊　紧紧联系　摇摇曳曳　紧系结扣　顺其返魂！！」
拍手一、二。神道系的言灵延命法之秘言。连接即将消失的灵魂，让人再活一段时间的秘仪。（十字：还不如直接上泰山府君祭）
虽然气力被夺走的感觉让她浑身颤抖，但依然拼命维持住了一族人的性命。
但这么一来，最强的阴阳师反到成了恢复系角色了。
两次、三次带有诅咒的咆哮轰鸣着。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的，感觉每次的咆哮比上一次更深更有力。就连身躯似乎也变得更为巨大了。
如果随着天变地异规模的逐渐变大，“蛇龙传承之影”也会逐渐恢复本来的力量的话……
「陽晴！　我们争取时间。快点“凭神附体”！」
看到战况不容乐观，大晴大叫起来。阳晴瞪大了眼睛。
“凭神附体”确实很强大。这无疑是阳晴的王牌。不过，原本让神性强行附身于人类身上的做法本身也很乱来就是了。
即使是作为巫女具有最高适应性的阳晴，持续五分钟也是极限了。考虑到自己一旦力竭，土御门本家能支撑的时间最多也就不到一分钟，哪怕有恢复药和阿拉克涅医生的再生魔法加持，也不可能那么简单地就能回归战线吧。
在没有阳晴在的战场上与传承之物战斗这无异于自杀。
但是，如果现在不进行“凭神附体”的话，之后恐怕连想做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么，现在，最强的阴阳师就此全力全开，确保能坚持这五分钟吧。
接受了带着这种意图的父亲的视线，阳晴也立刻理解了，
「已承知了，父亲大人！　緋月！　以藤原阳晴之名下令。一族的守护就拜托了！」
连回头的余裕都没有。但是，绯月那身着和服却出拳如暴风般连打着的背影，传达了已经受命的心意。
阳晴从前线退下了。
迅速进行“九星反闭”——用禹步清理出一片洁净的场所。
这时候，“咚”地一下背后撞到了什么，转身一看，正巧是同样转身的真影向下看来的脸。
『脸色很糟啊』
『你也差不多』
大脑中擅自翻译了来自异国的语言，听着与自己母语无异，真是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听出对方的话是“你那边状况可还行？”这么个意思，阳晴自然返还一句“轮不到你来担心了”。
就阳晴而言，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辛辣的回答。真影的脸颊有些微微扭曲。
毕竟被狠狠地坑了一把。作为被害者的反应来说，这是理所当然，但在真影看来，“真是个狂妄的小女孩，不能好好说话么……”她如此想着。明明是个小丫头片子，竟然会有这样满是觉悟的表情。
对自己的杀手锏略有不安的真影此刻瞳孔中也燃起了气焰。
两人同时“啪”地切断视线。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纯白的狩衣和黑色的衣裤装点了两个人，凝练起来的气力更是让黑白两人开始闪闪发光。
「畏惧啊畏惧，让宇迦之御魂神深感畏惧的纯白——」
『玉帝有勅　悪星来難　打邪鬼敢有不伏者　一切死活滅道——』
陽晴的眼睛，微微颤动着。低声诵唱通灵祷词。真影同样的，开始呼唤与自己有所联系的神域存在。
道士所行使的乃是神威招来的仪式。没错，真影同样也是拥有附身资质的巫女。
只是，她们一族所奉献的存在，是神兽也是瑞兽。不会给予侵因略他人而招致自身灾祸之人提供庇护的存在。
哪怕这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也一样，在神明眼中，这和污秽没有区别。
因此，只要还是作为国家暗部的影法师执行任务，干脏活的真影就不会得到对方的帮助。
没办法，现在，到了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平等地守护全人类了，说是厚颜无耻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任何惩罚都愿意接受，哪怕为此奉上自己的性命，也要获得能够守护的力量。
这份思念的最终结果……
「请天降予吾。吾之守护，尊贵纯白的神圣，其名为——葛之叶！！」
『故誓我命　捨身救世　一切众生　保命上則　神縁招来——辟邪・天禄！！』（十字：天禄，传说中神兽，福禄寿三星中禄原本就是指它）
被召唤的神气开始了具体化。
陽晴的头顶上出现了白狐，然后转化为纯白的光粒子注入她的体内。
真影的头顶上也出现了两只神性之兽。有着狮子的身体，肩上长有短羽毛，尾巴很长，头上分别长有一角和两角。
——神兽　辟邪・天禄
它们是被认为可以摆脱邪恶和灾难的一对神兽。两兽俯视着真影，对倒吸了一口气的她眯起眼睛，然后与葛之叶相同，化为光粒子凭依在了她身上。
虽然没有像陽晴那样长出狐狸耳朵和尾巴这样的特征来，不过却同样一瞬间头发染成雪白。
真影在对得到回应这件事本身非常感谢与感动的同时，再次凝练起了爆发性增长的力量。
陽晴拍了一下双手，真影将灵符如折扇般打开，两人同時高声咏唱。
「天切哟　地切哟　八方切哟　天有八　地有十之文字　秘音　一既十　二既十　三既十　四既十　五既十　六既十　将其切碎　不留剩余！！」
『归命一切如来  一切诸面门  一切处  叱呵破障  暴恶 大愤怒 一切障碍 皆摧破 唯善种存 （ノウマク　サラバ　タタギャテイビャク　サラバ　ボッケイビャク　サラバタ　タラタセンダ　マカロシャダ　ケン　ギャキギャキ　サラバ　ビキンナン　ウンタラタ　カンマン）！！』（十字：我现在看到火界咒都能背出来了……你敢信？道士居然在用佛门神通……）
一为。祓魔除秽、退还诅咒的神道之秘言。
一为。以威望将一切魔、恶都吞入大火中烧尽的不动明王火界咒。
纯净温柔的光波不仅包围了八岐大蛇，还包围了北侧这一半的空间，暂时性地净化了从地面喷出的瘴气。
而包括夜刀神在内的南侧那一半，黑色的火焰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一切，只有自然物与同伴不会被烧伤，而所有的龙蛇之影都被这业火烧了个精光。
先前短时间内就被送往祠堂内治疗的同伴已经超过了半数。现在，原本因治疗跟不上崩坏速度而即将溃败的阵线一时间又守住了。
「大家！　再稍微忍耐一下。肯定的，遠藤大人，和他的朋友就快赶来了！　请不要放弃啊！」（十字：题外话，其实是阿一低估了“龙”的强大，不然应该优先把光辉他们派到这边战场上来的，爱子那边一个人就足够压制了，而卿这边战力过于拉胯。）
『前方既是死地。命又有何足惜！　展现影法师根性的时候到了！！』
重返战线的阳晴与真影用呵斥与激励稳定着士气。
所有人都已经气喘吁吁、满身伤痕了，脸上也都是相当疲惫的神色……
即使如此，众人的回应则都是雄壮的怒吼声。
限时极限为五分钟。那之后、陽晴与真影都将力竭了。
离约定的救援抵达，还有十五分钟。
这将会是非常漫长的，十五分钟。
虽然依靠强力秘术连发得以继续维持战线，但阳晴和真影内心都十分焦急。
维持不下去了。无论如何净化，无穷无尽的瘴气依旧会不断溢出来。
（遠藤大人……我会尽力到最后一刻的。务必，请务必带来助力……）
没错，在心中许下愿望，只不过，
五分後。
陽晴与真影跪倒在地，身上的光已经散去，恢复成了她们本来的样子。
「嘎哈！？」
有人，从天上坠落了下来。毫无疑问，那是卿。并且是本体。
「浩君！？」
「遠藤大人！？」
碰巧在附近全身遍体鳞伤的拉娜，以及跪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的阳晴大声呼喊着。
听到呼喊声才反应过来的特殊部隊、驱魔师、哈乌利亚们抬头望去。接着，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英雄，那一身是伤的躯体正很躺着落下。
「嘎、咕、可别、得意了。咔哈」
大量的吐血。染上了毒斑的身体、充满血丝的双目。这一次，是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卿被逼到如此绝境的状态。
但他望向天上的眼神中，还没有放弃。也没有折服。
仿佛是追随着他的视线，每个人都抬头看着天空。
“龙之影”降临到乌云下。卿之分身们则在其周围缠斗着。
「「「「「——“黑天穹”！！」」」」」
展开了将万物吞噬而消灭的重力魔法之最终奥义，一口气吞没了看似龙头的部分。不仅如此，剩下身体部分也像是如吃面条般地被吸了进去。
可，这也只是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龙之影”从乌云的另一处重新降临。一拍之后，产生了心跳的脉动。“咚”的一下响彻灵魂的声音蔓延开来之后，卿将近一半的分身瞬间被消灭了。
“黑天穹”已经消失了，接着，纵横交错的无数雷击袭来，刚重生出来的分身又以数以百计的速度被消灭着。
分身、分身、分身。
为了能保持住一千分身的数量极限，卿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分裂着，将分身们尽可能散开，并以数个分身联合施放“黑天穹”。
但是，对手消灭分身的速度一刻快过一刻。一个眼神，一次心跳，卿之分身就有三成被消灭，而残存的分身们还要遭受到天雷凌乱的攻击而被消灭。
変幻自在・无穷尽之“影”，如同是在说，“黑天穹”无论使出多少次都是没意义的一般，不断复活着。
只要分身速度稍微下降，就会全灭。
只要最终奥义施放的有所停顿，依旧会全灭。
就算是跨跃了极限，赌上性命，即使如此，差距依旧太大了！
并且，就算是“深渊卿”模式再特殊，这份力量依旧是依赖于魔力的。
「储存用完了！！」
「有谁！　还有魔晶石么！？」
「这是最后一个了！！」
在拉娜的呼唤下，阿齐兹抛出了最后一颗魔晶石。卿之前“宝物库”中储存的大量魔晶石，竟在短短十分钟内被消耗殆尽的这一事实，也正说明了这场天空之战有多厉害。
驱魔师们的魔力补给品也是一样。阿拉克涅的再生魔法和恢复剂也到了极限，恢复速度完全跟不上消耗速度了。这片战场就是如此剧烈。
就在卿满怀感激地开始最后的魔力恢复时，大晴赶了过来为他施展净化。
「阳、阳晴做的护符都全灭了么……」
大晴看着从卿怀里取出的化为灰烬洒落一地的十张护符之惨状，不禁声音都颤抖起来。
卿听到这里，才确认到阳晴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意识已经竭尽全力了。
最坏的情况是，哪怕本体不在前线战，而战斗中的分身受到的诅咒会顺着两者间的魔力牵引而侵蚀本体。
虽然大晴竭尽全力了，但如果没有阳晴加护的话……
而其他人——绯月正在压制着八岐大蛇，真影和战力外的影法师们面对不对扩张领域的夜刀神族群也是在拼命中。
伯纳德、凡妮莎、卡姆、阿齐兹等人的防线也已经降到极限，彻底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虽然艾蜜莉没有刻意报告，但祠堂中已经出现了阵亡者。
「……拉娜，联络南云。就说十五分钟坚持不到了」
小声传达的内容，实在不像卿的作风。就客观上来说卿这话听着已经有气无力了。实际上，距离最近的大晴都倒吸了一口气。
但是，拉娜像是早有预料到一般点了点头。这不是卿的没了战意，而是事实就摆在眼前呢。
明明还在深渊卿模式，言行却和普通人一样，甚至面无表情。这便是胜于任何雄辩的证明，此刻他的内心充满了悔恨与不甘。（十字：凡人终究是有极限的！除非……）
「无需露出这样的表情来，浩君。仅凭一人，与能击退女神的对手打成这样很了不起了哦？　足以昂首挺胸了」
「……」
卿的脸变成了难以形容的表情。
拉娜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后，迅速跑去联络了。
就在那一瞬间，整个天空咆哮着。
依旧是如同错觉般咆哮。这次“龙之影”放出的，显然比以往强大得多。它力量的等级又提升了。
「——吓！？」
通过分身逆流回了压倒性的诅咒，卿的意识差点宕机。要不是在那个瞬间，切断了与所有分身间的联系就真的危险了。
但是，即使如此，卿受到了的诅咒足以杀死一个人了，只凭大晴一人已经难以应付。
「浩君！？」
「远、藤……大人」
浩介喷出一口鲜血。陽晴试图拼命凝练气力，然而疲惫到极点的身躯丝毫无法动弹。
这时候，失去对手的“龙之影”终于把注意力投向了地面上。
在场的每个人，都体会到了被蛇盯上的青蛙的心情。
浩介抬起手臂，打算拼上最后一口气，放出“黑天穹”来作为盾牌抵挡——
在那瞬间。
——必杀！！　艾嘉莉酱冲击！！
天空，被银色的闪光一分为二。被贯穿的“龙之影”瞬间消散了，就连聚集的黑云都被打出了一个空洞。
「哇哇，不好了啊！　来迟了真是抱歉！」
除了在半空中摆出中二姿势，拥有三对妖精之羽的变态——艾嘉莉之外，还有在祠堂上空展开辉之翼的香织也到了。
那道光芒覆盖了整个战场，可以颠覆死亡的神代魔法瞬间治愈了所有人。
「姆姆，你这是什么模样啊，阿比斯盖特！　这样话才不会说啦，这次的对手确实太糟了！　应该表扬你干得好才对的说！」
有激震传来。正是与夜刀神之群对峙的南侧一带，在希亚发动了“身体强化等级十”状态下，随手挥出战槌的一击，连带附近正片的树海都荡然无存了。
只是单纯膂力放出的冲击波再加上维列德琉肯的魔力冲击波叠在一起的一击，破坏力远超先前绯月全力一击造成的效果。树木在空中飞舞，岩盘承扇形炸裂翻转起来。往后三百米内空无一物了。（十字：最强BUG兔登场，形势瞬间逆转。）
见到她们，
「「救援来了——啊！！」」
深渊卿夫妻，扔掉了到刚才为止的严肃气氛，相互击掌庆祝起来了。
特殊部队们、驱魔师们、哈乌利亚们集体欢呼起来。当然，只有阴阳师和影法师们的眼睛变成了小黑点懵逼了。
「拉娜桑，抱歉来迟了。本来还可以快点赶来救援的，但世界上到处就突然出现了强大的龙之影」
随着“龙之影”的出现，在这世界上有着特别强力的传承的龙，打破了多个已经实施的封印，以“影”的形式显现了出来。因为要对付那个，所以赶来的时候晚了些。
——库库，面对身为空前绝后的美女妖精的我，龙什么的啊巴——啊！？
「希亚，其他的救援呢？」
「不巧，能来的只有我们。提奥桑也受到了“龙”的影响，所以在箱庭中不能出来，现在正在给阿一先生打下手的说。阿一先生现在，处在完全不能行动的状态中，正好也需要护卫的说。妖精界那里也不太妙，所以月桑也腾不出手来。还有，为了填补我们离开的空缺，勇者桑他们和班上的同学们都全力出动了……」
希亚一边说明状况，一边把魔王特制的能量饮料注射器抛给了拉娜。接到手的拉娜则以自然流畅的动作将其打入自己老公的脖子。「啊———！？」地悲鸣着的深渊卿瞬间睁大了眼睛。
在香织的再生魔法与魂魄魔法的作用下，得到很好恢复的阳晴正要赶来为卿咏唱解咒的言灵，却被眼前这一幕超现实主义的暴行吓得漏出了「嘿咿」的悲鸣声。
——复活！　艾嘉莉桑复啊～～～～～呀！？
「就靠我们，撑过这十五分钟吧！」
说话间，希亚再次展现出等级十的暴威。又是抡起维列德琉肯的一击，刚复活的夜刀神再次消灭了。
香织也是，在维持治疗的同时，把羽毛如豪雨般散射至四面八方，从东西两侧逼近的“蛇龙传承之影”们瞬间化为雾散。
北方自然还是有绯月压制着八岐大蛇。
这期间足够用来重构阵势了。
——还、还没败呢。有爱与勇气的话，无论多少次都——咿呀～～～啊！？
「最后再努力一下吧！　上空袭来余波我会全部挡下来的！」
「现在的我们就有了扭转战局的可能性！　保安局强袭科的底力，给我瞧着吧！」
「哈乌利亚也是！　这可是BOSS的命令！　奉上自己的心脏吧！」
克劳蒂亚、凡妮莎、以及拉娜都在互相高声激励着众人。众人回以气势的怒吼声。另外，伯纳德就在香织赶来救援的前一刻送到祠堂时已经阵亡了，现在，正在复活中，总之他还是没能真的死掉。
——这个臭东西！　还真敢做啊！看我——嘎——嘶！？
「就差一点了。让我们相信黎明终会到来吧！！」
『虽然那个人想做什么还不知道，不过看来回归者有打破现今局势的手段啊。争取时间的任务我们会完成的！！　赌上我们影法师的矜持！！』
在陽晴与真影的鼓舞下，又见到希亚与香织惊人的能力、以及从刚才开始就在空中孤军奋战的那个烦死人的存在，原本有些懵逼的阴阳师与影法师们重新点燃了气焰。
——得意过头是我不好，抱歉！　真不行了！　救命啊！！（十字：您就是猴子请来的逗逼么？）
「好了！　治疗结束了！　希亚、遠藤君，有话之后再说！　上吧！　艾嘉莉桑已经在抱头鼠窜了！」
「哼，正好！再一次来把工作完成吧！」
「哦哦，不愧是连月桑用了都能嗨起来的特制能量饮料啊。原本还觉得把饮料注射进体内太不正常了！没想到啊，效果居然这么拔群！」
艾嘉莉桑终于开始哭出来了，香织慌忙展翅飞去。接着，卿再次分裂出八百分身凭借重力魔法的逆转，集体向上空跌落而去。
有二百个分身留在地上参加这边的战斗，想必能轻松一些了。虽然无法留余力了，但至少能顶得住吧。
「希亚，浩君就拜托你了。……凭我的话，是无法踏入他的战场的」
「真是稀奇啊。这话说的人妻感十足的说」
「人家是在和你认真说话呢！」
「我家这一族，竟然还有严肃的灵魂残存着，真叫人安心啊！」
「行了行了你快去吧！」
「啊哇哈——。偶尔也让我这边来表现一下吧！」
就像真兔子一般“蹦”地跳起，希亚就那样在空中造出的立足点而长驱直上。
拉娜以“和善的眼神”目送她离开，接着便与留在地面上的卿之分身会合了，自己与其他人共同认知中的BUG兔妹妹前来救援让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一拍之后。
「撒，要上了哟？　把头留下吧！！」（十字：把头留下吧！クビオイテケ！是倒幕时期岛津氏战士的口号）
变回斩首兔的表情，重新在这凄绝的战场上起舞了。
——还剩，十三分钟。
卿与分身八百体，希亚与艾嘉莉。以及，在对地上进行远程治疗的同时，还担任空中恢复角色的使徒化香織。
基本上，是以卿与分身们施放“黑天穹”，而需要维持的时间则有希亚和艾嘉莉来为其争取，这种形式。
香织不直接参加战斗，不是不愿做，而是不能做。因为没有这样的余裕给她了。恢复只要停止一瞬间，诅咒就会侵蚀所有人，到那时肉体和灵魂就都会消散吧。
就算聚集了这么多的战力，可是....
“龙之影”的力量依旧每时每刻都在增强。真正的，比神话更古老的，原初的厄灾正在苏醒。
「呶，希亚殿！！　为何不让神灵们出来助力！？　我们现在需要广域歼灭的力量啊！？」
「大家都睡着了！」
「睡着了！？」
似乎在睡觉。如果是维列德琉肯的“神装模式”的话，应该会对打散越来越庞大的“龙之影”有所帮助才对。
「不过，这玩意儿，确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棘手啊」
升华魔法也已使用完毕。尽管如此，香织的口中还是漏出了痛苦的声音。同时使用着再生魔法和魂魄魔法，这还是一种需要多次重叠的状态。
特别是魂魄魔法十分重要，让人无法松懈。稍有间隙的一瞬间，就会有咒杀、发狂、洗脑支配等数百种不同的诅咒无可避免地袭来。
似乎对方也理解到香织担任的恢复系角色的重要性了。変幻自在的“影”，从黑云中诞生出无数如同触手般的小心龙群。虎视眈眈地盯上了香织。
当然想要防御是做不到的。只能使用缩短移动时间本身的“神速”来持续回避，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香织超越自身能力极限的发挥了。
「呶呶呶，至少如果诺嘉莉也在的话就能轻松不少了啊！」
卿以水魔法制造出纯水的激流作为盾牌抵御着落雷的狙击，正面龙影巨口迫近之处，放出超大型分解炮击将其雾散的艾嘉莉大声叫喊着。
「诺嘉莉殿还是老样子在给BOSS做支援么！？」
「诶！　顺带一提，现在吾主正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中！　啊哇哇！？　好险！　所以她和提奥殿两人还身兼护卫一职！」
「到底是什么状况了——啊比嘎！？」
「阿比斯盖特啊！？」
「哼，那只是分身罢了」
「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么！　刚才那个是空间魔法的“震天”对吧！？」
突然间，由于空间产生的剧烈震动，四百个分身一下子就消失了。并且，所有人都扑通一声开始下落。
「重力干涉！？　切！」
卿被迫从重力魔法的疑似飞翔，切换到鞋子所赋予的“空力”上而停在半空中。就算有所预料，但是对于“龙之影”的力量已经增强到可以用出与神代魔法相同，可以干涉世界之理的能力时，卿的嘴里不禁发出了啧舌声。
——剩余，十分钟
此时，整个富士山周边地区已经如同笼罩在台风中一般。狂乱的气流与暴风雨将视线遮蔽，构筑的阵勢也一次又一次的崩坏。
突然，“轰”的一声，似乎是什么东西爆炸了的声音传来、
「富士山啊」
真真正正喷火了。虽说是小规模爆发，但浓烟中飞舞的火山弹、熔岩块以及火山雷从远处都能瞧见。就连地震强度也上升了一个等级。
同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欸，吹雪！？」
「啊嘞？　城镇的灯火消失了！？」
香织看见了西边的天空被雪花点缀着，希亚举目远望城镇处，只见灯火都已经熄灭。
不仅是这样，这股黑暗明显太不自然，哪怕是强化后的视力，依旧什么都看不到。
东日本气温上升和西日本气温下降的异常气象，似乎终于进入了酷暑和冰点以下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与其说是诅咒，不如说是一种权能吧。文明之光皆被黑暗所吞没，消失殆尽了。
如果用人造卫星确认的话，现在的日本全境看起来一定满是黑白斑纹吧。否定一切光芒，将视线染成黑色的夜晚，以及否定一切黑暗，将视线染成白色的白昼，在日本到处都以圆顶状的区域散布着。
当然了，沿海一带出现的变化是最为致命的。被特大海啸吞没城镇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宛如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
「诶！真就是漫长的十五分钟啊！」
实在让人无法想象，现在离希亚她们赶来救援才过去五分钟还不到。
如果天地异变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加剧的话，想要完美过关是不可能了……
一瞬间，脑中闪过最坏的预测，只不过，卿笑着将其否定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施放“黑天穹”，拼命忍耐自身魔力快速消耗的感觉，
「不过，嘛，你会赶上的吧？　一定会有收拾局势的办法的吧？」
这只是卿低声的自语——
『评价过高了啊。就算是我，也常有玩脱的时候啊』
得到回应了。而且那最希望听到的声音！
比预计的时间要早，令人感动的提早了十分钟，卿自是如此，希亚她们的脸上也都是“就等着你了！”地面露喜色。地面上，除了阴阳师和影法师之外，全都「终于来了啊！！」地高声欢呼起来。
「哈哈。那还请务必告诉我！　到底玩脱了什么啊！」
『讨女儿欢心这件事啊』
「那种事还真就没办法啊！」
何等轻松的对话啊。
喷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平息了。而地面上，身体明显可以感受到之前的激震正在逐渐安定下来。
暴风变成了微风。
交错的万雷如雾气般消散。
冰雪消融、暴雨急止，酷暑寒冬的气温也都恢复如常。
不自然的黑夜与白昼都退散了，文明的光芒重现于大地上。
沿海一带的狂暴海浪也立刻风平浪静。
天地异变，就像是醒来的噩梦般消散了。
这一切的原因是，
『希亚！　希亚！　我来帮忙了！　很高兴吧？　一定很高兴对吧？　不如说眼里只有我了吧——』
乌云之中打开了一个洞，辉煌的太阳露出了脸。不，散发着这股令人目眩光辉的，则是个看着像是职业精英的给人感觉很酷的美女。
——火轮之神灵 索亚尔
并非是平常那种软乎乎的史莱姆模样。而是和在星灵界初见那时相同的人形姿态，周身还缠绕着不输本体的神威。
司掌太阳权能本就是她的力量，东日本地区的酷暑与区域性白昼现象都被她恢复到了正常。
『吵死了，废亚尔。集中注意力』
『……一旦放松可就压制不住了哦』
再雷鸣的同时有美男子出现，富士山脚下大地突然隆起，有一巨人站了起来。
——雷云之神灵　乌达尔
——大地之神灵　厄洛斯
雷之化身将“龙”之万雷打消掉了，大地的化身将喷发与地震抑制住了。
那么当然。
『行了行了，大家都到此为止吧。别让身为宝树女神的我再丢脸了』
『不用每件事都要用自身所在立场来表态行么？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王树女神哦？』
『……你们这一个个的啊』
淡绿色头发绑成双马尾身穿舞女装束随风飘扬的少女——司掌世界之风的流天之神灵安提，与司掌着夜与暗，黑发黑色晚礼服的美女——常暗之神灵莱拉。以及，像水晶一样透明的大鹫——司掌水分与冷气的冰雪之神灵巴拉夫都来了。
沿海地区，海流之神灵梅勒斯，也取回了原本巨大海龙的身姿，将日本周边海域全部纳入自身控制之下。
不管哪一个，之前都不过是软乎乎的史莱姆罢了。谁也不会想到，现在的祂们正散发着可能已经超越本体的神威，将这场天地异变压制了下来。
那正是，与司掌自然之力的神灵所相匹配的威容。
七柱神灵的降临。以及对天地异变的救济。
这种超现实的光景，让地上所有人都只能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
所幸，地上的“蛇龙传承之影”都一时停止了动作。天上的“龙之影”则是因为感到了困惑而一动不动。大概是受到了它的影响吧。
无论如何，就在这个间隙，又有新人物登场了。
「送快递了哟~，送来快递了哟～！！」
「是来自大哥哥那边的礼~~物！！」
在卿面前突然打开了传送门，有小小的人影随着不合时宜地的、欢快的声音一起飞了出来。
那是两个穿着漂亮连衣裙、如梦幻般可爱的拇指大小的女孩子。她们背上长有两枚闪耀的翅膀。
其中一人是浅绿色的长发，另一人则留着桃色的鲍勃头。一模一样的脸则是生为双子的证明。
正是妖精姐妹的伦与奇诺。
姐姐伦乘着风往卿的脖子上挂了一件首饰。奇诺则是给希亚戴上。
接下来，那些“预定移居箱庭的妖精们”接二连三地从传送门中飞出，香织与艾嘉莉，以及地上的同伴们每人都有分发到一件首饰。
就在那之后。
「呶哦哦哦！？　这是怎么了！？　力量在溢出……」
原本已经快要枯竭的魔力，一瞬间全满了。并且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正有庞大的魔力通过这件首饰流入自己体内。
『主人现在正处于集中状态无法作答，就有妾身来做个简短的说明吧』
听到的是提奥的声音。
『这颗星球上的气力，已经被主人完全掌握了。“龙”马上就不是无限的了哟』
阿一口中所说的根本性解决问题。
那就是，将通过王树流入这个星球的力量——气力给完全制御。
“龙”的觉醒也好，复活也罢，都是需要吞噬气力的。当然，那无穷尽之力也是通过蚕食这份星之力而得来的。
那么，只要在这股星之力完全流入日本之前，将其一次性完全掠夺走就行了。
没错，把这力量导入“宝物库中的世界”——箱庭之中。
毕竟这是一整个星球的能量，箱庭世界如果不成长到一定程度的话是接纳不下的。所以顺便的，箱庭之大樹——宝树与神灵便利用这份能量加速成长了。
因为时间上来不及，所以还需要用上时光水晶与提奥的再生魔法进行时间加速。
素子变换系统由诺嘉莉勉强控制着，在莱拉为了成长而休眠的时候，奥拉萝特承担起了王树女神代理的职务来。
『切断补给可是战争的定式呐，就是这个样子哟。现在的主人，可以将地球的能量，对任意场所，任意对象，提供任意的份量了呐』
也就是说，现在的日本已经被切断了气力的流入。“龙”的力量，包含现在剩下的所有能量都是有限的了。
顺带一提，世界上已经觉醒后迅速确保了灵地的术士们，现在全都无法随心所欲地从“龙脉”“龙穴”之中抽取能量了。（十字：好家伙，阿一成了能源大亨，做起资源垄断生意了啊）
阿一所谓的根本性解决问题，就是“完全掌控地球固有能量”这一手段。
『那个神器呢，可以让持有者通过箱庭中的宝树获得无限能量供给呐。还不限能量种类的哟？』
只不过，这还只是原型产品，所以还需要阿一亲自动手调节才行。
现在的阿一，正在不断扩大并孕育出丰富自然之物的箱庭世界中，背靠宝树如坐禅一般进入冥想状态，在使用了限界突破后集中着所有的精神。
就这样，给散落在世界中所有的同伴、下属的恶魔或神灵们持续不断地输送着无限的能量。
阿一在超极限的精神集中状态下已经没有余力了。但是啊，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背靠于世界树一般的巨树下，身上披散着星辰般的光辉，将母星的无限能量掌握与己手，恶魔与神灵都听从于他，只向世界上被选中之人提供无限能量的那个身姿……（十字：此时阿一已经获得神性了。）
「不，是神了吧，那样子」
「比艾希特还要糟糕啊！　真不愧是吾主！」
「真真正正成了魔神的说啊」
「阿一君，你到底要走向何处啊……」
浩介吓得变回了本来的态度，艾嘉莉的情绪激动了起来，希亚和香织更是吃惊到发呆了。
原来如此，在神域中给无数使徒输送无限魔力的艾希特，能做到事也就不过是这样罢了。
拥有随身携带的星辰与世界，除了曾经的使徒之外还有神灵与恶魔跟随，确实已经比艾希特更糟了。
『总之先去消耗吧！　现在，主人正在夺取囊括日本的所有气力！　不过，还需要一点时间呐！　这期间的天地异变会有神灵们压制住的，只要对影进行持续消耗，那对方枯竭也是早晚的事哟！』
「原来如此。真是好理解啊！！」
卿，终于再次帅气地转身，摆出一个极其充满中二芬芳的姿势来。
「在无限魔力之下，吾之深渊更加深邃了」
「遠藤君！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场合啊！」
「俗话说“穷鼠噬猫”。被逼到极限的“龙”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呢！」
并非是是在开玩笑。卿，之前因为已经被逼入前所未有的绝境状态，现在又受到了香织升华魔法的作用，再加上获得了无限魔力的加持，这让他登上了更高的台阶！
「要上了哦！，感受这迷之力量所带来的震撼吧！！」（十字：这句话用的几乎都是片假名洋文）
「「跨跃中二病后变成假洋鬼子了！？」」
或许还真就是在开玩笑也说不定。卿的精神已经飞向奇怪的地方去了，只不过，这份力量却是货真价实的。
——中二深度·等级六（十字：卿终于也不做人了……233）
这份力量带来的结果就是可分身的位数进了一位。其总数，为一万。已经可以看做新的一片乌云般数量的卿在天空中奔跑着。
然后，
「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黑天穹！！」
天空瞬间被奥义的黑色祸星填满了
「哦哇啊——啊！？」
「艾嘉莉——桑！？」
「退避退避！　快回地上去啊」
差点就被吸入其中的艾嘉莉被希亚从半空中接住。赶紧和香织一起从天空中退避而去。就连神灵们也都慌慌张张撤离这边片战域。伦和奇诺以及返回的妖精们差点就再也回不去了，安提愤怒地大骂着「蠢材！　动手之前不会先警告一下啊！」并出手保护了她们。
「这也是迷之预想外！　没—错—！！」（十字：我想先打死深渊卿再掐死白米……片假名句子是人能搞出来的？）
无论是谁都在想。这货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不正常了吧。
“龙之影”，大概明白了现在自己的力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下降着。同時也已经觉察到自己获胜的可能性开始变得渺茫了吧。
正如希亚之前所说的，如同被逼上绝境的老鼠一般，发出了愤怒与憎恶的咆哮来。
在“黑天穹”之乱打攻击之下，“龙之影”正被不断的吞噬与重生中。即使如此，它依然在抵抗毁灭之力的同时将剩余所有力量集中到一起，化为可以咒杀一切生命的诅咒扩散了出去。
“黑天穹”确实是物理上最高规格的破坏魔法。可是，像诅咒这样不属于物理层面的玩意儿，就无法吞噬消灭了。
「诶诶，临死还来这招——」
『高天原尔 神留坐须 皇贺亲 神漏岐 神漏美乃 命以知 天都祝词乃太祝词事乎 宣礼——』（十字：出自宣命体神拜词集《最要祓》，是日本古代书体形式的一种，用于书记天皇宣命或神道教祝词。说白了就是天皇诏书祭文那类玩意儿。）
隔着通信机，凛然响起了稚嫩的美丽声音。之后，地面上一道描绘着螺旋状的纯白光柱直冲云霄。
卿的脸上挂上了无敌的微笑。
最强的阴阳少女得到无限气力的话，会怎么样呢？
「真是的！　吾之公主赛高哒！！」
通信机中传来「咳哼！？」这样咳嗽声，以及「萝莉控……」「肃清……」这样不妙的声音，然而这些都传达不到已经嗨到极点的卿之耳中了！
地上响起轰鸣声。树海北侧同样式呈扇形的三百米区域被轰飞了。在那起始处的正是绯月，她那绯红色的妖气如红炎流斩般地乱舞着。（十字：红炎流斩，出自锁链战记中的火焰剑士索妮雅的技能。）
一脸得意的视线投向了从空中落下的希亚。看样子，绯月见识到希亚最初那随手一击后就燃起了对抗心。现在获得了无限的妖气，便试着做出了同样的事情。
阴阳师与影法师，也不在介意灵力的消耗，大量使用着远超与自身气力存量的法术，而保安局强袭科则陷入了一种与哈乌利亚相似的要嗨上天的情绪之中。
驱魔师他们的力量增强也自身不用多说了。
已经不可能再复活的“蛇龙传承之影”一个接一个地被歼灭而消失了。
「真是遗憾呐」
漆黑的毁灭祸星之群。不断明灭闪烁着电火花，围绕以“龙之影”为中心的区域缓缓旋转着，从远处看去，仿佛是黑色的银河系一般。
『如此宣之 罪归罪 咎既咎 皆存于物——』
并且，稍微因连接到“龙”而被释放到日本全境的诅咒也……
此刻，若是有宇航员在太空俯瞰地球的话，一定会被着梦幻般的景象感动到流下泪来吧。
全日本从南到北，散布着一道道纯白的光柱。其数量约为三万。
没错，阳晴的法术，正通过所有的稻荷神社覆盖了日本全境。
既然可以通过全国稻荷神社的鸟居之间的异界来转移的话，那只让力量通过也是可以的吧。
处在“凭神附体”状态下，拥有无限气力来维持的话，藤原陽晴是可以从一切的超自然力量手中守护日本全境的，当然也只限日本。
「我们也是要活下去。所以啊」
『祓污秽 还清净 皆归一白』
上万个卿所施放的黑之祸星群，所有的“黑天穹”开始向中心聚拢，逐渐统合，最终形成一颗极其巨大的祸星。（十字：卿，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极危险的操作？多个黑洞相互撕扯会引起奇点爆炸的，那就是缩退炮了，那玩意能炸穿银河的！）
覆盖日本全境的纯白之光，如同在流动一般从山脚涌上山顶，整个灵峰“富士”都在闪耀着光芒。
「给我，再睡个一万年吧！！」
『诸神 众神 竖耳倾听 即响应 还以食暗之白！！』
面对彻底展开的巨大“黑天穹”，卿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就那么用力一握。
巨大“黑天穹”刹那间塌缩，连临终的悲鸣都没有，“龙之影”完全消灭了。
“啪”地一下清脆的拍手声响起，那是拥有与神道中大祓词同等之力，更为精简版的“最要祓”，遍布日本全境的所有诅咒全部被净化祓除了。
万籁寂静，本属于夜晚的宁静回来了。
这场赌上世界命运的殊死搏斗，令人惊讶的以如此平静的方式宣告了结束。
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了。只是，都重重呼出一口气，互相用眼神确认，这次终于真的结束了。
一万个分身开始逐渐云散雾消，卿自己也是，还没完全相信已经胜利般地左顾右盼着。
『干得挺好啊，遠藤』
这时，传来了原本处于超集中状态下的阿一的声音。
『有联络传来了，在各地显现的龙都已经消灭了』
『“龙”的影响已经消失了哟。妾身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呐』
「这样啊……」
深渊卿模式解除了。只是，像以往那样的内心尬疼，还没有发作。
卿平静地，降落到地上。
看了眼已经化为大片空地的树海，又将视线一一扫过疲惫不堪的同伴们。
就在这时，视线的边缘出现了亮光，不禁让卿吓了一跳。
赶紧眯起眼睛仔细望去，只看见东方的天空中已经出现微微露脸的太阳了，那道光正是天空被朝霞浸染的证明……
「夜明了啊」
浩介，自然而然地喃喃自语。
同样被朝日夺去视线的同伴们，一齐看向了浩介。
身在逐渐变强的逆光中的浩介，也将脸转向同伴们，终于露出了笑容。
为了见到此刻夜明的景色，经历了多么漫长一夜鏖战啊。众人一行，确确实实的战斗过了。
所以脸上笑容的含义任何人都能明白。
“嘶——”地深深吸了一口气。汇集起万般思绪。
然后，
「我们，胜利了啊————！！！」
就像是要把它送达到日本全境一样，大声呼喊起来。
这么一来，其他人也终于有了胜利的实感——一拍之后。
——呜哇啊啊啊啊啊啊！！
在黎明的天空下，响起了充满喜悦与自豪，庆祝胜利的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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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上世界命运的战斗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
诚如谚语所说，光阴似箭，这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但是世界依然还没有平静下来，不如说是吵的更厉害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管怎么说，这次事件简直是不可能自然出现的异常现象的嘉年华了。人类至今为止所有的历史记录以及对自然的研究统统派不上用场的异常现象，以吞噬一个国家的规模发生了。
更何况，还有各种目击证人的证言，其五花八门的内容传的沸沸扬扬。
——看到了巨大而可怕的龙之幻觉
——那绝不可能是现有的生物，听到了咆哮
——看到了有神灵降临
——大海突然开始干涸，又突然风平浪静了
——突然被黑暗笼罩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突然被光线包围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没想到会突然降温到零度以下
——突然出现的酷暑引起了脱水症状
——有台风级的狂风暴雨来去匆匆
——附近稻荷神社的鸟居突然就发出光芒了
——自己受的伤与房屋的破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恢复了
——富士山上发出了神圣的光芒
如果这是在天地异变之前的话，大概是只有在三流超自然杂志上才会看到的内容吧，凭自己兴趣随意投稿却根本不会有人关心的都市传说罢了。
但是，这种以前让人一笑置之的内容，现在却是被广泛认知的公然事实了。
其中包括有日本人，也有外国人，有从事媒体行业的，行政机关的，或是警察以及司法机关的人，本来对此保持怀疑态度的人在听到这些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之后，也都难以再对此嗤之以鼻了。
再说了，关于这场天地异变的证据，就日本全国的媒体、个人所拍摄下来的记录就已经多如繁星了。
还有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关于龙的目击报告，以及作为其对手的少年少女们，或者是满载兵器的幻兽等等，这类被拍摄到的照片也数不胜数……
并且，在这场异常现象的风暴中，全程没有出现一个死伤者这件事，就实在让人无法判断这次事件到底是灾厄还是奇迹了。
结果，世界各地的专家也都拿不出像样的答案来，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现在仍处于混乱之中。日本更自是不必多说了。
对此，日本政府的观点如下。
——以富士山的喷发现象为起因，在自然界中产生了天文学概率级的某种连锁反应。现状是富士山已经看不到任何活跃的活动，完全处于安静状态，所以再次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极低。这就是专家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十字：《虚构推理》女主岩永琴子表示，你们连谎话都编不像对吧？）
在富士山近郊设置专门研究机构的同时，为了以防万一，能够迅速做出避难和应对指示的自卫队应急部队，决定在未来五年内都会驻扎在附近。
接下来，还将会继续尽全力查明原因——
也就是说。虽然原因不明，但大概不会再发生了。已经做了以防万一的准备，剩下的还会继续调查，所以请放心吧。这样的废话。
总之，就是什么都没说明白。接连数天，在电视上出现的专家或有识之士们，对此要么一脸闷逼，要么就是各持己见狂乱的互喷。
实际上，日本政府的高层是知道事件真相的。
但是，这个真相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来。不能让日本和世界陷入比现在更加混乱的状态中去，更不能引起一场争夺以“回归者”为首的围绕超自然力量的战争。
至于参加了树海之战的那些人，由于当时树海附近的居民已经全部避难，战斗中上空还有特大风暴出现，所以就算是有人用上了超远镜头也不用担心会被拍到正脸，完全不用担心。
另外，与各地出现的龙之影战斗的同班同学们也是，世间流传的那些照片或视频都被阿一用上了老办法，总之就是看不清脸。
最令人意外的是，对于这个遭受了原因不明的天地异变袭击的国家，竟然有大量外国人涌入了。
当然，也有日本人高喊着「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灾害发生的国家还能过得下去么！？」地逃往了国外……
各国的，联合国的，民间的研究机构调查团，以及世界上对此事件充满好奇心的人，又或是超自然信徒们，都在以争先恐后的气势陆续入境。
托他们的福，他们在日本的消费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经济的提高。对此，知晓实情的部分政府相关人员全都苦笑不已。
「就是这样的感觉吧，反正是表世界的认知罢了。……你在听么？」
「当然的，有在听啦」
在高耸的建筑群之间狭窄的空隙中，路面上来往行使的汽车犹如浊流一般，熙熙攘攘的人群给人压倒性的忙碌感。
对饶有兴趣眺望这一切的美女，浩介带着一脸“和善的眼神”询问她。
白色的长发与黑色的和服。一米七十公分的身高，体态美丽中带有一丝淫靡气息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酒呑童子——夜夜之绯月。
再怎么说超过两米的身高也太显眼了，所以自行缩小了。头上的角也也同样靠自己的力量隐藏了起来。姑且，为了让绯月身份的保密，大家也是商量过对策的。
然而其本身的美丽与散发的氛围还是很吸引他人的目光。
大概是受人注目这种事以及习惯了吧，她本人对此倒是毫不在意。
无论再怎么看都不会觉得腻一般目不转睛盯着大街上的绯月，这时将视线转向了浩介。因为现在两人视线高度几乎相等了，浩介再次为她端庄的容貌与闪着妖异光泽的眼睛而感到窒息。
「所以呢，世界里侧又怎么样了呢？」
看来，她是真的在认真听的。
原来说，他们要前往的目的地只要走一小会就能抵达，但绯月却想看看当今的现世顺道两人小小地约会一次，作为出于感谢的回礼，浩介答应了此事，并在散步过程中说明着现况。
「大概已经传达了全部真相吧」
「真相，是指那个么？」
浩介一边点着头，一边从没有觉察到浩介的存在又被绯月散发的氛围所吸引而正打算上前来搭讪轻浮男人手中保护绯月……
才不是这样，是从绯月手中保护轻浮男才对！浩介赶紧站出来死死压住绯月伸出的鬼手，并快速展开部分隐形与认知干涉。
「超自然之力的存在与复活。影法师的暗中活动，和我们的战斗。妖魔的存在与……日本的正体。以及，这种超自然之力的源泉——气力的事，还有是谁在掌握着它。」
除了在英国的圣域和王树，妖精界以及其他异世界的话题外，能说的都说了。
未知既是恐惧。像这次规模的天地异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坐视不管的。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在自己国家了。
这样的话，无论是表侧还是里侧，对日本的调查一定会变得相当过激吧。你们真的知道原因么？　带着像这样的态度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可能的。
这样会很困扰的。所以，就给你们想要的答案。然而这答案相当于一剂猛毒。
「呼呼呼。那是多么可怕的话题哟。这就相当于在得知真相的一瞬间，自己的脖子就被真相掐住了呐」
自己所爱之人的主子，还真是个妙人啊，对这种事还能露出绝美笑容的绯月，不愧是鬼啊。
对这感想，浩介也无法否认。就只好苦笑了。
不管怎么说，各国首脑被强制转移到会谈的地方时，亲眼看到对方统御神灵和恶魔的身姿，一下子就明白了双方之间的战力差有多离谱。
那个会议，既不算说明，也不是交涉。纯粹只是威胁……不管是谁都这么想吧。
现在真的是谁都想不到几年后，移居地球的莉莉亚娜创建世界规模的新兴宗教时，在处理应对问题上，会再次上演这一幕吧。（十字：详情可参见莉莉篇——新世界的女神一章）
「姑且，还是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其实根本就没有说什么的必要呐。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是理所当然的哟」
「别擅自变成哪里的蛮族啦。就是厌烦这种支配才需要搞得这么麻烦的。」（十字：毕竟阿一对统治这种事本身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
仿佛完全不能理解一般，绯月用食指按在歪过脑袋的脸颊上。浩介叹了一口气，虽说眼前的这一存在本身就像是蛮族代表一样，可她的一举一动实在太可爱了，真是狡猾的家伙啊。
于是说道，事到如今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操作认知和信息情报实在太不省事了。
再加上，现在还有了觉醒者的存在。
就算是阿一已经掌控了星球本身所有的气力，但对已经觉醒了的存在也无可奈何了。这力量本来就是地球人应得的。只要人还活着就会在体内产生气力，那除非将他们全部杀掉，不然是无法阻止他们拥有力量这件事了。
另外，觉醒者几乎都是资质很高的人——有异类通婚诞生的后代，因王树复活带来的恩惠而觉醒的这一说法，说到底也只是阿一的假说。很难保证今后就没人觉醒了。
再说了，像阴阳师和影法师这种有着历史悠久的传承组织也是存在着不少哦。（十字：伦敦时钟塔魔术师协会表示 没排面对吧？）
「没完没了的。全杀了简直是浪费，支配又太麻烦了。想要完全监视更加不可能了。」
「明明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难道做不到么？」
「对，就是因为获得了神一般的力量，但是」（十字：估计阿一拿着这股力量又在鼓捣什么“危险玩意儿”了）
「呼姆……」
「嘛，这个话题对身为鬼之首领的绯月来说太过难以理解了……」
如果那人真有这种支配欲的话，就一定不会那么疯狂地想从异世界回到故乡来吧，对此卿不禁再次苦笑起来。
因为，想要支配世界的话，阿一比起地球来更简单的就能控制托塔斯世界。甚至无需任何威胁，当地人都会非常乐意为他献上敬意与爱戴，巴不得由他来君临那个世界。
打到艾希特之后，他的心愿也未曾改变，与家人团聚，然后回到曾经的日常之中去。就是这份超越极限程度的意志，才会诞生出概念魔法。
对于阿一这个人而言，无论何时何处“比起不认识大众更在意身边人”，“自己身边人的日常”就是最重要的事。
「但，现在。就以觉醒者存在为前提来说，世界也终将逐渐认识到超能力是实际存在的」
随着话题的改变，浩介少有的握紧了绯月的手。绯月的心情也跟着起了变化，似乎心中正为被心上人牵手而雀跃不已。
「那这么一来，人们一定会逐渐意识到日本这次天地异变的原因绝不是什么“奇迹般的连锁反应引起的自然现象”这种玩意儿，而是“由人为造成的灾害”，这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吧？」
「确实，会像你说的那样呐」
到了那种时候，大家一定猜得出来了。
在世间造成特大超自然事件的先驱者——“回归者”的话题。某些唆使影法师这类组织盯上他们亲人的国家更是不用说了。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哟。如果是对回归者这样的大家伙下手，那一定会遭致灾厄呐。但是，若想对一些小鱼小虾出手，那就随你们便好了……是这么考虑的吧」
「嘛，差不多就这样吧。不过，只有某个亚洲大国是背后另外签订了秘密条约的」
「怎么……啊，这样啊。就是为此才让影法师活下来的么」
浩介耸了耸肩。表示正确。
事实上，关于这次事件，日本与某个亚洲大国确实交换了秘密条约。
其内容是，作为世界最大规模且成立速度最快的国家级超自然的现象专业组织——“影法师”，将成为今后世界比里侧更里侧的咒术界的警察一般的组织，不过其获得的所有情报与内容都将与日本方面共享。
换句话说，今后关于觉醒者出现的麻烦事都可以抛给他们了。
说实话，就一般来说，肯定会想要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而不会接受这样内容普通的条约才对。
但是，关于影法师的归还，遭致世界危机的事实，更何况，被触及逆鳞的回归者已经控制了全部的气力，在这显而易见的力量差面前，哪怕不想接受也由不得自己了。
只是关于这一点，某些情况下，某个亚洲大国不仅可以与日本政府协力，还可以与回归者们协力，看情况而定，或会派出回归者（阿比斯盖特）提供帮助，这对某个亚洲大国来说也算是不错的提案了。（十字：深渊卿老工具人了……真不知道阿一每次给浩介多少薪酬啊）
在阿一的监管下，对灵地的使用还能继续，与回归者之间也取回了非敌对关系。虽说无法达成最初的目的——将日本政府变成傀儡，但最低程度的利益还是能够确保的。
「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面子是很重要的。如果逼的太紧的话，只会导致不利与悲剧的产生。虽说这是服部说的话，不过阿一自己向来对会谈很能拿捏分寸。接着在互相派遣监督员一事上……嘛，南雲这边则是将人外之物……派了过去，感觉很像是在敷衍了事」
当然了，就在阿一对世界政治局势采取手段的同时，月她们也在四处行动。
用罗针盘找出因灾害而死伤者或损毁建筑，以再生魔法治疗或重建，阿拉克涅医师团（自称）或阿拉克涅艺术团（自称）全部出动，忙碌于各种治疗·修复工作中。
同班同学们也是，在与英国保安局和梵蒂冈进行情報共享，巡回于各地，将之前为应对龙之显现而进行的临时封印转变为正式封印，阴阳师们则是，对出雲的“左天之祠”、富士的“右天之祠”进行修复与结界再展开的仪式，并需要摸索出强化天星大结界的方法，以及对各地妖魔封印状况的调查和对封印措施本身的加固等等。
拜其所赐，才让那场天地异变中的死伤者为零，富士树海本身也恢复了原貌。
「原来如此。大体上都能理解了呐」
「陽晴酱那边，你是不是问了很多问题啊？」
实际上，他们两人现在正是去阳晴那边。
是去迎接她。
实际上，经过了这一个月世界上很多事已经安定下来了，所以决定，就这次所有参加战斗的人员们聚在一起，开个辛苦慰劳会。
举办的场所竟然是“箱庭”之中。虽然原本打算之后让阿一开个门直接把人接进去就行，然而阳晴的母亲千景桑却提出在那之前务必要浩介见个面打声招呼，就因为如此，才会用这种方式跑来接人了。（十字：好家伙，这是要去见丈母娘（之一）啊，还是带着别的女人去……）
这一个月来，大家为了各种事都在忙碌着，连与阳晴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以至于千景桑只在电话里对浩介打过招呼与道谢过。所以，现在，终于能直接见到本人了。
再者，阳晴本身就是重要人物，身边配备着大量优秀的护卫，所以浩介也无需留下分身，取而代之的则是绯月在担任护卫。
现在，作为绯月之核的触媒——酒吞童子之角是在阳晴手上的。她只需要施咒召唤，绯月立刻就能赶过去，并且像是之前浩介遇到的那种诅咒袭击，也能起到自动防御的效果。
当然了，被标记过的浩介也是可以召唤绯月的。只不过，到那时，就需要先在阳晴那边现身在过来，感觉比较麻烦了。
闲话休提。
「咱其实也有咱要忙的地方哟。妖精界那边也是天翻地覆般大闹了一场呢」
「啊，是啊。你说的也对呢～」
浩介望向了远方的虚空。所有龙种暴乱自不必多说，而妖精界高岭之花——绯月桑被一名人类男子拐跑了更是一起大事件。
要说的话，龙种随着“龙”的沉眠而恢复了理智，可酒呑童子的脑残粉们才不会管这些呢。
愤怒的矛头指向自己属下中较弱的那群“咿哈”们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绯月确实忙到不可开交。
虽然期间有几次召唤来了地球，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度过的。
「呼呼。感到不放心了么？　比起那群大地上污渍，值得咱所爱的男人就汝一个哟」
「……换句话说，妖精界的各位已经变成大地上污渍了么？」
「咱所爱着的汝哟，不必去在意那些细节啦♪」
绯月桑妖艳地笑着，双臂环胸，只是把身体轻轻靠了过来。有些恍惚的脸上嘴角上扬着，艳丽的气息比以往多出三倍。
隐形被打破了！　商务街上的商务男士&精英女士们都被这突然出现的粉色空间吓到了！
「等等等下，绯月桑！」
「怎么了，咱爱之人？」
好甜。无论是声音、表情、还是散发出的空气。这是一种撩拨内心欲望的甜味。
「～～～～～时、时间就快到了，我们快走吧」
「呀啊~~咱爱之人还真是强硬呢♪」
「能别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出H的声音么！？　还有H的气氛也是！」
大白天的商务街上陷入了一片混乱，浩介拼命无视着自己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触感和绯月那充满欲望的双眼，像是要逃跑一样快速前往目的地。
「……真的是土豪啊」
在东京某条办公街的正中央，耸立着一座高塔般的公寓楼。仿佛入口自己已经在说了。“没有资格之人，无权进入其中”。当然了，这是纯粹小市民出身的浩介的错觉。（十字：真不知道浩介什么时候才能适应自己的身份。）
但是呢。会胆怯也是无可奈何的。在这个寸土寸金之地，唯有这座高塔般的建筑及其周边占地颇广。
小型绿化点缀的如同公园一般，周边道路上也都打扫的一尘不染。大型立体停车场配备完善，公寓上方还能看见似乎是带有阳台的健身房一般的设施。
更何况，这座公寓的管理员，并非常见的老人，而是强壮的黑衣人。还不止一个。从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刚从战场上回来的气魄。
试着开启了气息探测，发现大厅深处还有复数强健的警备员存在着。
如果不是和绯月还处在隐身状态下的话，像自己这样正向其中窥探的明显外来者一定已经招致各种尖锐视线的警戒了吧。
当然了，自己可以完全不被发现地溜进去，但是……
不，似乎已经有一个人发现自己了。并且，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警备员们似乎出现了一些慌乱。正紧紧盯着入口处，并用塞入耳中的通信机交流着什么。
「看来是在准备迎接你呐」
正如紧贴着自己的绯月所说的那样，电梯的大门打开了，看见了其中阳晴的身姿。
多么令人惊讶，这样的打扮还是第一次见到。穿着及膝长度的白色连衣裙洋装。与她黑色艳丽的长发相辅相成，就如画中描绘的大小姐一般。
对于正要外出的阳晴，接到什么联络的警备员们正一脸为难的在制止她。而阳晴的视线则望向了外面。
明明是完美的隐形状态，两人的视线却重合了。阳晴一下露出了呼喵的表情。只不过，当她看到边上紧贴着的绯月时，立刻又变回了无表情。然后似乎想到了什么，就像看到什么成人画面一般，“唰”～～地脸色又变得通红起来。
「库库，真是非常完美的变脸啊」
「行了行了，稍微离开一些吧」
「呀~坏心眼的人哟」
解除了自身与绯月的隐身状态。警备员们至少会注意到绯月的存在吧。（十字：浩介已经放弃一般人能注意到自己了……233）
一发现入口处有人接近，警备员们虽然满脸紧张，却马上进入临战姿态。明明年近中年，动作却很利落。与其说是普通警备员，不过看着更像是重要人物的贴身保镖才对。
「是今日来的客人。让他们过来吧」
阳晴清澈的声音响了起来，黑衣人们有些面面相觑。不过事先有联络过吧。门立刻就打开了。
「有段时间没见了呢，陽晴酱」
「是的呢。这一个月中，都没能见上第二面呢」
阳晴踩着轻快的步伐走了过来。距离很近。几乎是从正下方向上仰望的距离。那带着一丝寂寞和亲爱之人紧紧抱住的眼神，不禁让浩介害羞了起来。
「穿洋服的样子，还是第一看到呢……与你非常相衬呢」
「！　是、是这样么？　就和平时一样啊，非常感谢你呢」
明明开心的想要笑出声来，却又在拼命忍耐着保持平常心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
与之相反，那些面无表情的黑衣人们，真的好可怕。望来的眼神并不寻常。或许，他们并不是公寓楼的警备员，而是藤原家的私人保镖吧。敢对我们的大小姐下手的话就要把你宰了……他们的眼神是这么说的。
不过，就在真要说出什么之前，陽晴的视线转向了一旁的绯月。“和善的眼神”。似乎真生气了。
「緋月，如果你再这么擅自行动的话，我就不得不把你束缚起来了哦？」
「欸。緋月，你不是说是获得了陽晴酱的许可才过来找我的么？」
「那样的许可，我一句都没说过」
绯月唰地转过身去。原来，绯月数次切断了阳晴的召唤，最后甚至干脆无视召唤，直接飞到浩介身边去了。
「我知道当今现世对你来说很稀奇，但在我召唤之后，立刻就随便出去了是怎样啊？　一次两次也就罢了，不过你真的有身为我之前鬼的自觉么……」
虽然是要开始说教了一般的气氛，但突然间，阳晴停止了说话。
她那圆滚滚的眼睛突然睁大了，仔细盯着一点。那一点，正是浩介脖子上的一颗红色的志以及被咬过的痕迹。乍一看就知道这是新的……
陽晴的视线啪地望向了绯月。眼睛越眯越细，似乎注意到了什么，然后再次望向了浩介。用非常严厉的眼神。
「遠藤大人！」
「是、是的！」
「您给绯月自己的血了吧！？」
「是的，女士！！」
「您到底想干什么！居然让鬼吃掉自己！」
「不是，那个，跑来帮助我，还有保护了阳晴之类的事，都需要好好道谢的吧。虽然让她吃自己的肉是不可能的，不过只是血的话……那个，南云也经常让月桑又咬又吸的……」
「确、确实是该好好还礼，但就算这样也不能——」
听着浩介与阳晴的对话，黑衣人们一个个不明所以。绯月见状，对他们舔了舔舌头，却吓得他们不由地打了个寒颤。实在太过妖艳了，也太像是捕食者所散发出气息了。
把这群弱鸡们晾在一边，绯月用愉悦的声音对阳晴的发言做出了指正。
「叽叽喳喳的很吵欸，小丫头。正确的来说。那是“对咱所爱之人留下的证明印记”呐」
「呜嘿呀！？」
陽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脸上一瞬间就染得通红。虽然嘴上说着把血肉献给鬼所带来的危险性，不过实际上是在感到羡慕和嫉妒么。
「才、才不是呢。那种不健全的事，才没想过呢。遠藤大人！　我啊，那个，才没想过哦！」
「啊，好的」
就在黑衣人们投来越来越严厉的目光中，绯月蹲下身子，笑嘻嘻地用手指戳着阳晴软乎乎的脸颊。
「咱是说过会“守护”汝的，可咱没说过要绝对服从汝吧。那就没有需要被“束缚”住的理由呐？」
「呜……那是……确实也没错……」
「怎么，汝那不满意的表情。咱所爱之人哟，将来有可能会变得很糟呐。这个小丫头，意外是那种会把男人束缚在自己身边不让离开的类型哟。最坏的情况下，或许会被监禁起来哟……」（十字：香织直呼内行，默默点了赞！）
「才不会做的啊，像那种的事！」
「那么，咱多少也可以，在现世中游山玩水一番也不要紧呐？」
「唔，呜……」
脸颊被不停地蹭着，陽晴已经开始泪目了。就连呜~呜~这样可爱的声音也漏了出来。
身为阴阳师站在前线的身影，是那么的凛然威严，平日里却有和年龄相符的可爱。
因为说不过经历岁月不同的绯月，只好向浩介投以求助的目光。
当然了，如果绯月出门散步顺带着要吃人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过阳晴自己也察觉到了，绯月只是在妖精界处理那些脑残粉这件事上积累了不少压力，想要通过游览现世来散散心罢了。
因为之前有派“式”进行监视，所以知道绯月真的除了太过惹人注目之外并没有引起什么骚动来。
所以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憋屈地鼓起了两边的脸颊……
那样逗弄着阳晴的绯月和因被逗弄而泪眼汪汪的阳晴，看着就像一对相亲相爱的姐妹似的。
话虽如此，就在黑衣人们越发尖锐的视线下，陽晴向自己发出救援请求之时，浩介往前走出了一步——
突然就按住了脑袋，用手撩起了头发，发出了“哼”的一声。
「虽然两人间的嬉戏让人大饱眼福，不过也该适可而止了呢。看在“Me”的面子上，呐？」（十字：突然发作？莫名其妙卿化了）
「遠藤大人？」
「咱所爱之人？」
时间突然停止了。主要是，浩介的。
他保持着往上撩头发的中二造型，冷汗疯狂渗出着。似乎出现呼吸过度的状况了！
一拍之后，他才颤抖着收起那中二的姿势，在所有人闷逼的目光中，用那只撩起头发的手狠狠地挥出了一击。打在自己的脸颊上。
「遠藤大人！？」
「咱所爱之人！？」
陽晴与绯月吓了一跳。黑衣人们则是一脸「这家伙，难道嗑药嗑嗨了！？」的紧张表情。
「稍微等一下」
浩介带着恍惚的表情，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盒子，打开滑动盖子后胡乱在手上用力倒出几片锭剂，一口气塞入自己口中。就那么咽了下去。（十字：浩介也在嗑药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了。）
「呼、呼呜～心里平静下来了……」
「大小姐！　快离开！　这家伙，果然是个嗑药的！」
「喂，警备室！　快去通报！」
「请等一下，各位！　这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黑衣人们不情不愿地接受了阳晴拼命的解释，但看浩介的目光依旧很严峻。
「咱爱之人呐。经过一个月了，还没完全治好么？」
「……嗯。虽说比前段时间已经好多了」
浩介浮起笑容的脸上果然还是有些恍惚。
实际上，这就是后遗症的表现。深渊卿中二深度等级6的代价。
当浩介退出那前无古人的深渊强度之后，带着心痛睡了三天，之后一周都处于闭门不出的状态，经过一个月，还会有少许发作的情况。
就算不是在深渊卿模式，言行中也会突然变得中二起来。
那种无自觉的发作常使得气氛一下子僵住，之后的羞耻心又会让人濒死，该不会已经治不好了吧？　浩介的这段日子过的充满了焦躁与绝望。
如今，靠着艾蜜莉酱特制的精神安定药，姑且算是有所好转了。所以，这种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放出分身来。这也是为什么让绯月担任护卫的原因之一。
「啊，糟了。药差不多快吃完了。哈哈，得快点让艾蜜莉准备下一份了……」
如果没有我的药，浩介就不行了吧！　没关系，交给我吧！　一辈子，都会照顾好你的！　这样一脸微笑着拿着药方的艾蜜莉已经浮现在眼前了。
「遠藤大人……没关系，没关系的。一点都没有可以感到羞耻的地方。对吧？」
「太可怜了啊，咱所爱之人」
看到浩介幼女和美女充满温柔地抚摸着背。黑衣人们都不禁对那个悲哀的身姿感到了同情，一时表情变得微妙起来。
就在这时，又有新的声音出现了。
「我还在想你怎么一直不上来呢……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顺着电梯打开而出现的，是一位表情惊愕的妙龄女性。
那是就如阳晴长大了般的女性的脸，只不过在美丽的同时眼神更加锐利一些，就是那时伪椿曾经假扮过的女性。
一看就知道来者是阳晴的母亲。头发紧紧扎在了脑后，大概是到刚才为止还在工作的缘故吧，身穿西装的样子让人觉得很帅气。
「啊，初次见面，我叫远藤浩介。在入口处引起吵闹真是非常抱歉」
「初次见面。终于见到您了呢。我是阳晴的母亲——藤原千景」
千景桑非常完美的行了一礼，脸上还挂着迷人的笑容。虽然完美的笑容让人挑不出毛病，但少许渗透出来的疲惫感还是能让人觉察到的。
就在以总帅大晴为首的一众干部，不得不为阴阳师工作而东奔西走之时，她身为最高干部中的一人，不得不承担起领导藤原财团这一巨型企业群的工作，会感到疲劳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您救了我女儿和丈夫，以及众多亲人的性命，而我之前只能在电话中与您打招呼，实在是太过失礼了，真的非常抱歉」
「不不，哪里哪里！　我这边也受到了很大的帮助，所以还请不用太过在意。我只是个小鬼罢了，不用如此正式礼敬的」
「呼呼，即使是这样对我而言还是有如此礼数的必要呢……毕竟，我从阳晴那里听了很多关于远藤桑您的事迹呢，确实让人非常在意啊——」
「母亲大人！！」
「今后彼此间来往会很长久的，遠藤桑，请您帮我当成岳母一样来看待就行了——」（十字：好家伙，这就认可了？！）
「母·亲·大·人·啊！！」
陽晴满脸通红，“蹦”地一下跳起来抱住了还穿着西装的千景桑。而千景妈妈则用手捂住嘴发出库斯库斯的笑声。
原来如此，真强大啊。不愧是能指挥巨型财团企业的精英中的精英，最强阴阳少女的母亲。
「今天一会之后，是要去那位友人的“箱庭”是吧？　听说招待我们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呢，不过出发之前还请让我尽力招待您吧。我丈夫虽然表面上对您态度不算好，但内心还是很认可远藤大人您的，您就把他当做是一个笨蛋父亲的纠结好了」
「认可……么。诶哆，指的是能力上的事对吧？」（十字：浩介到这时候还装傻给谁看啊？）
「近期内，务必请远藤家的各位一起来参加聚餐呢」
「通过了！？　不，嘛，好的。我会传达的」
怎么说呢。这位做母亲的似乎对成为岳母一事完全没有犹豫，反而对女儿的恋爱之路非常积极，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在为其修桥铺路打地基了……
陽晴酱啊，这一个月内到底是怎样传达的“远藤大人”这一人物的事迹啊。
当事人本人现在正用手盖在自己脸上，试图掩饰自己已经变得通红的脸颊，所以无法去确认，不过这位母亲大人对自己好感度高的有些过头了……
（咱所爱之人哟。请小心点吧。这个女人，城府颇深呢。）
（緋月？）
虽然对突然传达的念话感到吃惊，不过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这个女人有着在知道咱的正体时也毫不动摇的胆略，对人心的掌握与对局势的审度都以炉火纯青。并非是只为一点恩义就会动摇的普通女人……没猜错的的话，她并不是急着把女儿嫁出去，而是急着把咱所爱的汝变成自己家女婿才对吧？）（十字：某种意义，一旦成功联姻，确实是藤原家那边获益更大。毕竟各方势力眼中，浩介可都是个大人物，只有浩介不把自己当回事罢了。）
（……真的么？）
（大概是从你身上闻到了可以成为大晴接班人的味道。十有八九，错不了）
（真的假的啊？）
笑嘻嘻、笑嘻嘻。千景桑那一脸灿烂的笑容。不知为何，看着非常可怕。
「撒，还有很多其他的话想说，首先让我们先换个地方吧」
千景说着就催促众人进入电梯，对此浩介只能干笑着客气应对了。
简直就像是去恋人家做结婚问候一样的心境了。明明就完全没有这个打算的！
阳晴因为羞耻而低着头，摸摸地跟在了后面。
绯月就像绯月的风格，给出了忠告后就灵体化消失了，大概是因为约会散步与逗弄阳晴已经让她深感满足了吧。
这时，已经在电梯里的浩介嘴里漏出了「糟了……」一声。刚才绯月消失的瞬间被黑衣人们看到了……
「不必担心，他们是家主的专属SP。虽然不是术士，不过却能理解这些事」
「啊，果然是这样啊，还好。不过，所有人都是么？　能在公寓楼里部署私人SP还真是厉害啊」
浩介松了一口气，有说出了新的疑问。这时，无意间瞥见电梯的楼层按钮，眼睛不由地变成了小黑点。如此高的公寓楼，其中的楼层按钮却稀稀拉拉只有几个，四十五层上面直接就是五十层了。
千景一边按着四十五层的按钮，一边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公寓楼本身就是家主所拥有的啊」
「……这、这样啊」
浩介望向了远方。原来真正的有钱人，并不是买下高级公寓楼中的一间，而是高级公寓楼本身就是人家自己的。
「话虽如此，我们家其实只住在四十五层这一层，其他房间则是作为公司房出租的」
「这样子啊」
无话可说了。这么说来。这个电梯也是藤原家专用的吧。嗯，升降速度好快啊！哟，还能看到外面呢！　哇~瞧见那边了欸！
「那、那个！　遠藤大人，有什么不合您的心意么？　您的眼神死掉了欸……」
「什么都没有哦，陽晴酱」
「哎呀，不好。您不擅长高处么？　这边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方便工作而存在的别墅罢了，如果去本家那边更好的话我们马上就安排——」
「我很喜欢高处的。在这边就好」
更加无语了。因为，所谓的在东京郊外的本家，日式住宅加上庭院的总占地面积足有一个棒球场那么大。
所在的世界不同啊。对于这对母女的关心，浩介的表情变得像明悟的佛陀一样了。
就这样，浩介被带到了一处完全由玻璃构成的空中庭院般的阳台上，一脸强颜欢笑的大晴出来迎接并说着生硬的欢迎词，浩介微笑着于其打过了招呼。
浩介享用了美味的茶与茶点，并收到了惊人的道谢礼，然后自己与拉娜她们的关系更是被刨根问底了一番，然后不经意间中了话术，不知不觉就对经营学感兴趣了。
可以免费试用藤原集团相关设施的卡，对方连拉娜她们那份都一起给了，接着再次不经意间中了话术，不知不觉就确立下了与阳晴的婚约关系。
今后，回归者的相关活动，藤原一族都会全力支持，对此特地立下了约定，原本想要以阳晴将来要是有了新的缘分就和自己好好做个了断的浩介，最后还是因为不经意间中了话术，以已经承认的事不可更改为理由给拒绝了。
直到与阿一约好的时间为止，一直在进行着盛大的会话，浩介脸上的笑容已经凝固了，心里不禁大喊着。
陽晴酱的妈妈太~~~不妙了啊。
根本无需阴阳术。千景桑似乎只凭话术就能操纵很多东西。（十字：看过《东京暗鸦》的都知道，话术，本身也是咒术的一种）
阳晴作为女儿继承了父亲的才能并且还是最高等级的，莫不是，连母亲的气质与才能也都继承了……
「遠藤大人？」
看着眼前正歪头不解的可爱阳晴酱，浩介对未来感到了一丝丝恐惧。
接下来。
终于得救了——千景桑非常遗憾地接到了一份紧急且重要的工作，无论如何都需要她亲自到场，浩介则表示没有关系不用在意，于是千景就先行离开回到工作中去了。
「那个，遠藤大人。我对于母亲的各种行为表示非常抱歉」
「聊天本身很开心，不用太在意了。哼，能听到吾之公主过往之种种，挺让人满足——啊，抱歉，到吃药的时间了」
「刚才不是才吃过么！？　请不要服药过量啊！　……被称为你的公主还让我挺开心的！」
「陽晴，是不是太大胆了些啊？　为父我啊很悲伤哦。距离也靠的这么近，是不是该在谨慎些啊……」
就在阳晴要将浩介的手臂抱在自己胸前的一瞬间，停下了，大晴爸爸的眼角一抽一抽的。
作为父亲会很不爽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怀里掏出咒符来就过分了啊。还有「你这家伙，看我不咒杀你」这样的明确的视线也是。真奇怪啊。某个亵渎神父爸爸似乎也是这种气氛来着？
「话、话说回来，藤原家与土御門的家名交换的理由挺令人意外的啊！」
一头冷汗的浩介拼命转移了话题。不过，这个话题就连阳晴都是在刚才的闲谈中才知道的，所以作为新话题也没啥不行的。
「……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政府废弃了阴阳寮而做出的泄愤行为」
「呜、姆。嘛，所以啊，这事只有历代家主才知道啊」
原本现在的藤原家才是土御门本家，而当时的藤原家则是土御门的分家。那时候，被下令交换家名的藤原家家主，就把当时发生的这件事详细记录在了日记上留给了后人。
据记载，当时政府决定废弃阴阳寮时，时任土御门家家主是这么对被派来的官员说的。
『哈~~啊！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被开除了！　说什么要现代化！　什么要学西洋文化！　行啊！　既然你们想这么搞，那就随你们！！　老子绝不再为国家干活了，绝不！　给老子记住了！　以后老子就要用阴阳道的一切来为自己谋利益！　等到了十年后，老子一定要说出『随便就把掌握判断国运吉凶的我们给开除掉，现在遇到困难了就想着叫我回去？“太迟了！”老子现在过上了以最强阴阳道建立大企业的土豪生活啦！』这样的话，你们就给我见鬼去吧！！』
简直就像是现代某小说投稿网站上流行的“被抛弃式”台词啊。当时那位土御门家家主桑，活的太有未来感了吧。
那之后，因为用土御门这个名字太显眼了，想要转谋私利的话十有八九会被政府妨碍，于是乎，就和分家的藤原家做了家名交换。
就这样，当政府觉得“土御门的人很老实，已经转向学习神道系了，没有在欺负的必要了吧？”稳操胜券之时，而真正的土御门已经把手伸进资本主义中了，就那么逐渐发展为足以影响国家经济的企业财团……
「还是做生意这边比较让人开心啊……」
大晴看着远方说道。各地的封印？　祭事？　土御门已经是你们了，之后就拜托你们了！　这边忙着玩金钱游戏呢！　似乎还真就是这么想的。
原来如此，从那之后就一直延续到了现代，难怪会被老爷子骂「你这个俗物！」，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不想换回去么？　老爷子他，最近给出那样的提案了吧？　你看，现在不是就有机会么」
「不了吧，你看啊……都事到如今了吧？　光是手续之类的东西就麻烦的要死了……」
「父亲大人……」
「嘿，阳晴不也是么，到了现在，突然改名成土御门阳晴什么也很麻烦吧？　比如学校里的朋友那边啥的？」
「这到确实如此……」
大概，“嫌麻烦”才是大晴的真心话。
也是呢，一切都事到如今了。尽管如此，为什么老爷子会在现在给出这个提案呢？
「老爷子他啊，毕生都想复活阴阳寮呢。顺带着，家名一事上也想好好分清楚吧？」
没错，经过这次事件，阴阳寮将作为警署中的一部分，确确实实地复活了。
当然了，并非是公开组织。
在遭受了这次那样从未曾有过的大危机之后，政府添加了不少由秘密组织构建的新部门。
然后，包括阴阳寮在内的所有新部门。
——警察庁警备局　回归者对应科
就这样。初代所长由服部就任，阴阳寮也就成为其麾下的内部组织了。
这次事件中，政府部门显得相当被动。所说对手会使用超常规的力量，但处理各类事件的相关部门太过松散延误了时机也是事实。
这种时候，有人提出了“在对回归者提出的要求或对回归者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能及时做出统一判断的专属部门”这个想法，如今正是各国对超自然力量的对抗手段都迫在眉睫的时候，于是就在几天前，这个新部门就此成立了。
「话虽如此，新生阴阳寮的初代阴阳首领也是老爷子呢。果然家名也就这样好了吧。嗯」
「还不是父亲大人您说了『现在的我身为财团总帅就以及很忙了，再要去处理里世界的工作简直是难为人』这样任性的话么」
「才不是任性，这是事实」
「……真心话是，绝不能在消减赛马的时间了，对吧？」
「……......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蠢话呢」
绝对不和女儿视线对上的大晴爸爸。这样子本身就是比任何雄辩都有效的事实了。
确实，阴阳师的工作本来就是需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自然会对赛马造成妨碍。一想到梦中的德比大赛会被迫中断，就害怕的一晚上睡不着了。
说到这，身为女儿的阳晴，对于父亲态度也是颇感无奈的。
望着这对父女之间的攻防战，与大晴做出男人之间的约定——将来带大晴去托塔斯看看真正的马娘的浩介，为了不卷入这场纷争，一心一意地品着茶，并发出了「真是玉露啊～」的感叹声。
并且，想起了回归者对应科正式启动那天所有相关人员开碰头会时的情景。
那时候，除了阿一和浩介、大晴与陽晴、还有老爷子等人参与其中，就在和对应科成员打过招呼之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事情。
虽然大家是被服部叫过来的，但不知为何，有人却进入了隔壁一个看似无人的小房间中。
——你进来做什么？　快点出去！
——姐姐大人，我也是被叫来的。所以就过来打个招呼……
——看我受到这样的屈辱，难道还觉得不够么！
——很适合您啦！　真的很适合您啦！！
听到隔壁有这样的声音传来。回归者对应科的各位都不由地苦笑起来。
正在大家就这么想时，阿一耸了耸肩使用了水晶钥。空中有传送门打开，发出「呜哇」「呀啊！？」悲鸣的两道人影落了下来。
露出普通内裤姿态摔倒的较小女性和……
不知为何，一脸绝望的女仆桑。
——欸，真影？　为什么是女仆？　兴趣？
——咕……杀了我吧
——姐姐大人！　请冷静一下！
没错，在那里的正是穿着女仆装的真影。旁边的则是影戏。这次她没有蒙面，是个留着鲍勃发型长相可爱的女孩子。
——作为盯上我等亲人们的惩罚，现在成为女仆了
这是阿一的话。「你是鬼啊」浩介低声细语，这话一定可以代表现在在场所有人的心声了吧。因此，真影脸上的表情极其悲壮。不过那声女仆装还真的挺适合她的。
就阿一所说，似乎是把她列入秘密计划中的战斗女仆团成员后补了。不过，说到底也只是对咒术感兴趣才这么做的，考虑到她的性格与适应性，很有可能只到惩罚结束就放会过她了。
这些先不去说，至于她为什么会配属到回归者对应科的原因嘛……
当时扯下蒙面这一举动，使得真影已经丧失了作为影法师的资格。原本她因为无法回国而打算一死了之的，但经过阿一和影法师们的商谈后，为了今后双方的合作，需要有人留下担任相当于大使一般的职务，于是就把这事交给真影来办了。
就算不再是影法师了，她的爱国之心也无可动摇。
关于这点，培育她的师父以及影法师的干部们都深有体会。或许正因如此，才会想要保住她，为单纯的她找出一条不用去死的道路来。
话虽如此，即便是作为影法师的派遣人员，但真影这个代号却已经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朱”为名，从此走上了全新的人生道路。
其结果就是成为了女仆，带着一脸绝望再出发了。
影戏对这样的朱感到很担心，于是自己请辞了影法师的职务，也换上“柳”这一名字。
不过，某种意义上，“朱”似乎是在针对阳晴也说不定。
——库，藤原陽晴。你那眼神是怎么回事！　是在愚弄我么！
——才没有啊！？
似乎是因为对阳晴那表示同情的视线感到了屈辱，于是泪眼汪汪的“朱”开始对她有些闹脾气了。
而又是阳晴为她向阿一求情，希望能够原谅她，这对“朱”而言更是一种侮辱，气的浑身发抖的她自暴自弃地说出「干脆杀了我吧」这种话了。
——原本来说受害最严重的是阳晴酱吧？　这样的话，其他的打扮也可以哦。要强制性让你穿的话。魔法少女款的怎么样？　现在还附送亮闪闪的特效哦。
——那还不如杀了我啊！！
——姐姐大人！　请不要随便寻死啊！
——南雲大人！　我这边这样都没关系了，还请您大发慈悲吧！
结果，还是因为阳晴的恳求，才让“朱”穿回了西装打扮。
——库，我可不会道谢的哦，藤原陽晴！
——啊，行吧。不用了。
——姆。……不过，如果只是稍微的话，我还是可以做的。
——不。不用了。
——你说，什么？
持续着这样的对话，对阳晴抱有某种复杂情绪的“朱”桑，心情就这么低落下去，开始再次流畅地述说着寻死前的遗言，最终还是浩介给她服下了艾蜜莉为自己特别配制的精神安定药，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
似乎到现在还有些情绪不稳定啊……剩下的也只能交给“柳”酱了。虽然她们之间相差十岁左右，不过为了“朱”桑，“柳”酱还是非常努力的。
「真是的，父亲大人啊！　遠藤大人您也帮我说说他吧！」
「欸？　在说什么啊？」
浩介的意识结束了回想，回到了现实之中来了。对于完全没在听而显得一脸懵逼的浩介。陽晴的眉毛悲伤地扭成了“八”字。
啊，糟了……浩介稍微有些着急了，就在这绝妙的时刻，正好有救援出现了。
「哦，时间到了！」
阳台上有传送门打开，阿一从中走了出来。
「遠藤，状态怎么样了？　还正常么？」
「语言还能正确选择吧」
深渊卿模式的后遗症已经没事了么？　浩介觉察到这句话的意思后，头也不回地随便答了一句。
将他无视掉，阿一与大晴以及陽晴打过招呼后，迅速邀请他们穿过传送门。
视线一瞬间有些晕眩。
接下来感觉到的是，丰润的自然香气和踏足草地上的柔软触感。
之后，进入视野的是……
「呜哇！！」
「这又是……」
阳晴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大晴则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欢迎来到箱庭」
似乎已经听不到阿一的欢迎致词了。
这也难怪。毕竟，眼前的景色实在太过宏伟了。
无边无际延伸着的澄澈天空。以及像是要突破那样天空的极为高大的巨树。
出传送门时的落脚点是一处小山丘上，但巨树的存在会让人产生了远近距离感上的错觉一般。向上看去则又因为存在着云层遮挡而无法见到树梢。
接着，从山丘到巨树——宝树之间衔接着平缓的草原，右边可以看到雄伟的大山与山脚秀丽的湖泊。
反射着耀眼阳光的湖水，向远方衍生出数条河川，而顺着河川往左看去，又出现一片不知蔓延至何处的森林。回过头来向背后看去，那里有着像是大海的存在。
这是在日本绝对见不到的大自然。
光是这景色就已经让人十分震惊了，更何况那里还有童话中的存在——神灵、妖精、幻兽（里面是恶魔）、以及多拉贡和龙的族群也加入了进来，已经完全就是幻想中的世界了。
顺带一提，之所以会有大量龙种移居过来，到并非是阿一又擅自去拐骗来的。
其原因是，月大人的缘故。
原本就已经是无双状态的月大人，在得到无限魔力后就变成了真正不可一世的存在。哪怕是以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神龙或龙神为对手，仍是单方面碾压到所有龙种趴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起，更别说什么反击了。
然后再由于特殊能量饮料的加持，结果更是抖S全开地用魂魄魔法将龙族们高傲的自尊心彻底粉碎成了飞灰。
不知怎的，就被当成神来崇拜了。
就这样，信仰心产生了新的思念力。随着这份信仰之力被月所吸收，她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十字：艾希特，你是真的惨……233）
就在阿一成为魔神那样的存在时，月也成为了龙之女神那样的存在了。
于是，为了侍奉女神大人，龙种们热切地想要移居到箱庭来。
神级龙种的数量锐减，都让汉女神和元女神哭出来了。
闲话就到此为止...。
「南雲。现在，又扩大了多少啊？　两周前我们来看的时候，北侧似乎还没有出现海吧？」
「不知道啊。我最近一直很忙，还没确认过呢。就安提所说，似乎海的对面还有一片大陆，森林的那边是沙漠，山脉后面则是大片的雪原地带」
「真的假的啊」
「基本上，自然环境的构筑都交给神灵们了。等一切平静下来后，会试着去探索的」
「你啊，出发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　一看就知道会非常开心呢！」
至今仍在不断扩大，没有外敌的幻想世界。确实，“箱庭”这个名字实在太贴切了。
这下子，对于眼前的这个男人创造出了世界这一现实，大晴与阳晴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
想要去理解的话，其规模实在太大了。就算是通过天星大结界知道有异界存在的阳晴，此刻也只能是一脸目瞪口呆的样子了。
这时，有声音传来了。
「终于来了呢，人之子哟。欢迎你们的到来」
随着淡绿色的风卷起的旋涡而降临的，是姑且为这个世界之女神的安提。
努力地模仿着露特丽雅的样子，却没能隐藏好自己原本活泼的气氛，就像个在逞强的小孩子似的。
「不过，你们可是要好好尊敬我这安提大人——」
「怎样都行快点走吧。大家已经聚集在宝树的根部那边了呢」
「等一下啦，女神啊女神！　我可是你的女神哦！　要更加尊敬我啦！」
安提那充满神圣感的降临演出，随着神威一起雾散了。小屁股一下子坐到了阿一头上，双脚啪嗒啪嗒地打着他的肩膀，果然是个小孩子……
随着这样的对话，终于缓过神来的大晴与阳晴对视一下后露出苦笑来。接着，很快跟上了正在走下平缓山丘的阿一与浩介的身后。
走了一段时间，已经能看到宝树的根部了。于是乎，
「浩~~君！　陽晴~~酱！　在这边～哟！」
看到正这样子挥手的拉娜了。
艾蜜莉、凡妮莎以及克劳蒂亚也在挥手。除了她们之外，那一天，树海防卫战的参与者们也几乎都来了。以及还追加了，玛格达尼斯局长和戴姆长官这两人。
当然，菫和愁、月她们南云家的大家、同班同学们、以及他们的一部分亲人都来了。
已经设置好了几张木质的桌椅，放着大量烧烤用食材的专柜也准备妥当。他们似乎已经开始烧烤了，非常棒的香味随风飘了过来。
「阳晴酱！　欢迎的喏！」（十字：看到ヒナちゃん！我一愣，这谁啊？然后才想起啦是阳晴酱……）
「缪酱！」
缪满脸微笑地过来迎接。还是哒哒哒地骑在水妖马的凯尔派身上。
实际上，她们两人是在阳晴去南云家面见阿一时相遇的。
虽然陽晴这边似乎更像姐姐似的，但两人毕竟岁数差不多，又同样与妖魔有联系，对缪酱来说根本没有保密的必要，而对陽晴而言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存在。一瞬间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那难道是，凯尔派！？　抱歉，让我好好看一下那个孩子——」
「父·亲·大·人？」
「……好吧，我还是去周围打个招呼吧」
面对眼神失去高光的女儿，大晴爸爸一瞬间就败北了。匆匆忙忙，带着一脸苦相跑到老爷子他们那边去了。
紧接着，之前灵体化的绯月现形了。
「呃，是酒呑童子啊」
嘴里发出嫌弃声的是正负责烤肉的希亚。绯月的视线也是笔直地捕捉到了希亚，眼中闪耀起了光彩。
「好可爱的兔子桑？　再次的相逢真让咱心潮澎湃啊。务必让我们“和睦相处”呐♪」
「才不要啊。看了就知道吧。现在是吃饭时间的说」
「诶诶。所以，咱才在这好言拜托你哦？」
舔着舌头接近的绯月桑。神色兴奋，全身散发着带有色情气息的战意！　那一步步逼近的身姿宛如是森林中盯上兔子的猛兽！
在树海防卫战时见识过希亚力量的绯月，于战斗一结束就去向希亚挑战了。当然了，那时希亚没有理睬她直接逃走了。以至于后来每次见到希亚，绯月都会压抑不住自身鬼之性的爆发。
「在这里的话稍微玩一下也没关系吧？　呐，兔子桑？」
「啊啊真是的，为什么对我执着的家伙，都是这样的笨蛋啊」
为了不让刚刚考好的肉受到伤害，希亚选择全力逃跑。
「是要玩鬼捉人么？　呼呼，咱接受了！　等等咱哟～♪」
真正意义上的鬼捉人开始了，绯月脸上的神色宛若恋爱中的少女。
抖M精灵阿尔缇娜、狂犬皇女特蕾希、病娇神灵索亚尔。然后现在，又加上了最喜欢干架的鬼神绯月。
「真、真是的！　緋月！　别这样啦！」
「没关系，没关系！　对方可是希亚姐的喏！　比起这些，阳晴酱！　快来这边！　缪要向你介绍一些朋友们！」
「啊哇哇，缪酱不要拉着我走啊～」
「之后要举办妖怪大战的喏！」
「妖怪大战！？　要让式神们战斗么！？」
「最先上的，凯尔酱！　决定就是你了！」
「请听我说话啦～」
原本结起刀印正准备咏唱言灵来阻止绯月的阳晴，手却被缪一把住拉着就跑，被带到了她的朋友们——恶魔战队和水属性妖怪群那里去了。
这时，见到此番场景的同班同学们，开始调侃起浩介了。
「哟，萝莉控——浩介。那孩子就是传闻中的新娘后补？」
「遠藤君。自首，去吧？」
「浩介。我会陪你去找警察的」
「听说才九岁？　确实惊人啊」
依次是健太郎、绫子、重吾和真央。连优花她们女性阵营也在远处露出了「终于，要向不该踏入的领域出手了么」的表情。服部一脸坏笑，说着「哦，要逮捕么？」恶作剧地拿出了手铐。
「误解啊！　我从来没用那种眼神去看阳晴酱啊！」
「但是你被人家喜欢上了吧？　说长大后要成为你的新娘了吧！这就是那个么？　那种“已经约定好将来的超美少女大小姐”吧。——快给我去死翘翘吧」
「中野啊！　话也得分能说不能说……啊，不，什么都没」
面无表情地啃着肉块，沉默着流下现实意义上的血泪模样的信治。实在太过吓人，就连良树也不想靠近他了。
浩介也老实地闭上了嘴。因为当初向自己家人们介绍陽晴与緋月的时候，哥哥宗介的样子和现在的信治一模一样。
今天，幸亏远藤家亲人们没有到场，不然让这二人聚在一起一定会非常恐怖。绝对不能让他们两个碰面。
就在同班同学们欺负唯唯诺诺的浩介正欢之时，见状赶来救援的人出现了。是拉娜！　不愧是正妻大人！　为了庇护浩介，帅气地站了出来开口说道。
「真是的，大家，可别太欺负浩君了啦！　作为BOSS的右腕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要说的话缪酱那边不也是么！」
「喂阔啦，别把我和远藤相提并论啊」
「这话什么意思啊。非也，要知道，My Friend。我们同样的，都是一丘之貉啦！　——啊、药……得吃药了……啊嘞？　已经没了？」
「浩介！　药的话这里有哦！」
艾蜜莉听到浩介的话一脸喜悦神色地跑了过来。克劳蒂亚与凡妮莎说着「诶，艾蜜莉博士？　这不是刚才说是试作品的原型药么！？」「艾蜜莉桑！？　你最近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啊」这样的话，面无血色地跟着跑了过来。
就在那旁边，听到阿一说的话，缪的情绪低落下来了。
这立刻让堇与愁、月他们对阿一发出了斥责声音。夏伦奶奶生气地拔出了手枪，伯纳德等人则拼命地阻止着她。
同样因为女儿被后宫混蛋夺走了而产生拱了共情的缘故，大晴与戴姆长官意气相投了起来，都以「你这家伙，果然应该被殴打至死」「你这家伙，果然应该被诅咒至死」的的目光望向了这边……
不知道是不是喝了酒的缘故，竟然真打算动手了，结果被各自的部下们拼命制止了。
远处更是传来了「看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哈，啊哈哈哈哈」的声音，并且还伴随着爆发的轰鸣声。
不仅是箱庭世界的披露，原本今天最大的目的——以跨跃世界危机后的辛苦慰劳会为名义才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结果现场已经变得一片混沌了。
这时，服部的手机响了起来。
服部的这只，是阿一觉得与回归者对应科的合作中是有必要的，才给了他这只整个科室中唯一一台可以进行异世界间通信的携带式原型机。
回归者对应科的科室中还设置了一台座机，现在就是从那边传来的消息。
换了表情接电话的服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对话之后……
「看样子，“那个日子”终于到了呢。情报表示，有民间超自然组织进行了活祭仪式。已经导致出现了瘴气一类的东西」
服部面带苦笑，视线望向了老爷子那里，接着，又望向了阳晴。这将是一场回归者对应科，不、阴阳寮的工作吧。同時，服部判断这次的规模似乎需要动用到阳晴的力量。
老爷子点了点头，就在向阳晴提出助力之前，
「让我也去吧」
陽晴自己，率先说出了这样的话。一瞬之前，还被缪带着跑东跑西，全身散发着与年龄相符的欢乐气息的少女，现在就如换了一个人。
随着一身霸气凛然展现出的，是现代最强阴阳师的脸。
「緋月」
「是，在这」
只有一句话，透过力量而召唤，直到刚才还在与希亚战斗的绯月立刻出现在眼前。
「遠藤大人，愿意帮我么？」
「当然了」
浩介打了个响指回应着，脸上还带着笑容。
「咪呜。阳晴酱，需要帮忙么？」
「公主大人，我等也会跟着一起去的」（十字：这里的公主大人指的应该是缪，这话貌似是妖怪们说的）
「总不能只让女儿去吧」
嘴里说着是出于合作协议，但脸上写满了这事可能会很有趣的阿一也以确认的口气说着「需要协力的吧？」。
「有劳大家费心了」阳晴郑重地行了一礼。只不过，她那抬起的脸上，正挂着无敌的笑容。
「只不过，还请各位安心，还请悠闲地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吧。我们也会马上完成任务赶回来的」
「能做到么？」
「诶，没问题的。毕竟，我有着可靠的前鬼和——」
说着眯起眼睛望向了绯月，然后，又以充满最大信赖与少女热情的视线投向了浩介，
「世界第一英雄的后鬼，所跟随着呢」
这出了这样的话。
緋月表现的理所当然，浩介虽然有些感到害羞，不过也挺起了胸膛。
见到次光景，阿一与月他们，以及班上的同学们都不由地——
被吓了一跳。
「「「「「蟑螂？！」」」」」（十字：谐音梗，之前防卫战4已经用过一次了）
「浩、浩介。你啊……被说成这样了为啥还表现的这么高兴啊！」
「被这么小的孩子骂了还会感到喜悦……是变态啊！」
「的确，不断增值的浩介是很像O螂来着的」
「深淵卿模式的后遗症么，居然会这么严重」
「香织！　快给遠藤君脑袋治疗一下！」
「交给我吧！　闪耀吧，遠藤君的那个脑袋！」
随着同伴们的同情或怜悯或轻蔑的视线与言语，以及被施加回复魔法后闪闪发光的脑袋，浩介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他用颤抖的手揉了揉眉心，大大地做了一个深呼吸，一拍之后。
就在陽晴陷入慌乱中，拉娜与树海防卫战线的成员们颤抖着拼命忍住笑时，
「差不多可以，不要再用这个梗了啊————！！！」
那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在美丽的箱庭世界中回荡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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